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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世界30周年特典》专稿

　　当时针指向2009年的时候，让我们再来重温童年的那段难忘经历，即使是“太空堡垒”的骨灰级粉丝也仍然会感慨不已。因为在原作中，正是在2009年，那艘史上最大的战船SDF-1（太空堡垒I号）轰鸣而起，直冲云霄。而人类与其他外星种族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明冲突与情感纠葛，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如今再回溯1985年《太空堡垒》在美国播出的情景，恐怕连金和声公司也不曾预料到，在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2009年”，如今都快要变成“过去时”了。而关于《太空堡垒》的传说，却仍在继续着。

　　1985年：一飞冲天

　　《太空堡垒》的产生纯属意外，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1984年，美国金和声公司从日本龙之子公司引进《超时空要塞MACROSS》时遇到了一个麻烦：根据美国广播电视组织的有关规定，凡引进海外剧集，必须不少于65集（能够连续播放13周），而《超时空要塞MACROSS》却只有36集。于是，金和声的金牌制片人卡尔·梅塞克突发奇想，又从龙之子引进了两部动画片《超时空骑团》和《机甲创世记》，通过大量剪接和编辑工作，将这三个毫不相干的动画系列连结为统一的整体，并将剧中角色的名字全面西化，重新编配了所有音乐和歌曲。一番卓有成效的改造之后，一部取名《ROBOTECH》（中译为“太空堡垒”）的全新85集动画长片终告诞生，成就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机缘巧合的一段佳话，卡尔·梅塞克也因此被称为“太空堡垒之父”。

　　《太空堡垒》动画三部曲分别展现了三代人类与三族外星人的恩恩怨怨，再加上后续的《哨兵》和近期新作《暗影编年》，整个系列刻画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泛银河能源战争——战争的根源是从“生命之花”中提取的“史前文化能量”，同时这也是故事设定的核心。但《太空堡垒》并非一个仅仅讲述正义与邪恶、侵略与反抗的简单战争片，也并没有强化其原作《超时空要塞MACROSS》中“文化交流化解矛盾获得和谐”这一主题；这部科幻史诗跨越了几代人，充满了诸如反战、爱与歌、文化冲突与和解等华丽表象元素，但同时也蕴涵着更为深层的理念。这些理念，包括人类心中对自由的不屈向往；包括在冷酷进化过程中，在绝对强权诱惑下对人性发起的拷问；也包括刻入人类（美国人？）骨子里的某种精神动力。它从来不是花哨温情的，但它却从来都是最真实的，充满了朴素理想主义，并且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正如贯穿《太空堡垒》全片的主题曲《We Will Win》中唱到的那样：生存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向。生存无它，只是我们的选择。这首歌颂自由意志的歌曲正是太空堡垒的灵魂之曲。从被设计成对主子唯命是从的天顶星人，到生来为稳定社会三角结构而存在的泰洛克隆人，再到心智隶属于虫族母后一部分的因维人；从被殖民统治后苟且偷安的人类，到续集《哨兵》中丧失斗志的被占领地原住民、再到《暗影编年》中手握宇宙最强大力量的远征军，太空堡垒所刻画的银河众生百态，无一不从生存或人性困境中觉醒，而以生命来实践这一信条。正是在这样史诗般理性而残酷的时代变革中，那些如星火般微弱却坚韧的情感，才更显其珍贵美丽。

　　《太空堡垒》对几部日本原作改编整合，织就了一幅更为复杂、深刻而波澜壮阔的宇宙战争画卷。无庸讳言，的确有很多动漫迷并不赞成1984年美国金和声公司的这一作法。此举所引发的“日美之争”、“堡垒迷与要塞迷之争”直到今天仍在持续。以现行制度与游戏规则而论，这一“日作美化”的运作模式今后应该不会再有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的是，传奇就是传奇。成功不可复制，同样传奇也不会重演，否则又怎能称之为传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因为《太空堡垒》三部曲的出现，才使得《超时空要塞MACROSS》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后两部原本在日本也反映平平的作品，因此而闻名世界。这些功劳恐怕不得不记到金和声与卡尔·梅塞克的账上。

　　1985年秋季，《太空堡垒》在北美主流电视台开始播出，旋即引发收视狂潮。它也被视作日本动画片系统输入北美市场的发端。而在美国这个充满了天马行空幻想的国度，《太空堡垒》的开创性意义也为其在科幻娱乐业界树立了新的历史座标：如果说《星球大战》是科幻电影的翘楚，《星际旅行》是科幻剧集的旗舰，那么无可争议地，《太空堡垒》便是科幻动画的里程碑。在此后十年间，借助“美国标签”，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亚太地区，《太空堡垒》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反响。时至今日，即便是在东南欧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抑或拉美的阿根廷，“太空堡垒”仍是当地许多动漫迷的热议话题，其强大的全球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1986年：命运多舛

　　《太空堡垒》的身世可谓是命运多舛，一波三折。从最开始在“剪刀下诞生”，似乎就注定其后续发展必定不会一帆风顺。1985年的“堡垒热”并未给其带来多少好运气，1986年筹拍的续集《太空堡垒II:哨兵》（The Sentinels）因资金断链而中途夭折。传至今日的影像作品，只有由6集成品剪接而成的剧场版《哨兵》。剧情以瑞克和丽莎的婚礼开始，一直将故事延伸至银河系第四象限的深处。而另一部于1986年仓促上马的院线版电影《未说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仍然是剪辑之作，改编自同样出于日本的《无限地带23》（Megazone 23），部分穿插了《超时空骑团》的片段，以及原创的15分钟画面。作品讲述了南十字军与先期抵达的机器人统治者之间争夺太空堡垒I号主机电脑控制权的一段插曲。本片宣传薄弱，剧情又过于复杂，再加上与当时的大热门《变形金刚》动画大电影在暑假撞个正着，难免相形见绌，很快败下阵来，早早便被撤映。“既生喻，何生亮”成了这两部作品命运的生动写照。从此，《太空堡垒》的影视创作停滞不前，进入了长达20年的休眠期。

　　影视之路未见起色，但《太空堡垒》的周边产品开发却缤纷多彩。除了1987年开始由Del Rey出版社陆续出版的21卷小说和原声音乐CD外，还有漫画、玩具、角色扮演游戏等。在1984年至1998年间，先后共有六家漫画公司获得出版《太空堡垒》相关漫画的权利，发行共计将近400册漫画。上述周边产品与影视作品相配合，令《太空堡垒》的世界更为完整充实，大多数产品一推出便深受好评。早期的图画小说《起源》叙述了太空堡垒的前生，长达五卷的《哨兵》同名科幻小说完整细腻地刻画了堡垒世界的重要环节，并和最近的新漫画《暗影编年前传》、电影《暗影编年》无缝衔接了起来。1986年，专门从事设计角色扮演游戏(RPG)规则与设定的出版社Palldium Books的创始人Kevin Siembieda接触到了《太空堡垒》，并很快迷上了它。Palladium于1986年11月出版了第一本《太空堡垒》的RPG指南书Robotech：the RolePlaying Game。由于上世纪80年代桌上RPG游戏在美国非常盛行，这本书很快就售出了10万册，其后续的指南、设定集与冒险战役销量也在5万册以上。在随后的15年Palladium一共发行了14本RPG指南书。

　　尽管如此，后续动画的难产还是令广大粉丝耿耿于怀。归根结底，金和声仅仅是一家中小规模的美国影视发行公司，并不具备动画原创的资质，以其孱弱的实力来经营和运作太空堡垒这样庞大的品牌体系，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1991年：中国之旅

　　1991年2月，83集中文版《太空堡垒》在上海译制完成，比原作少了两集。原33、34集（集名为《雨中》、《私人时间》）被剪去，其原因至今存疑，据说是因为“谈情说爱”的内容“少儿不宜”。同年暑期开始，陆续在中国大陆各地方电视台播出。虽然此时距北美地区首播时间已达六年之久，但它所掀起的机甲科幻热潮还是迅速席卷内地。与此前其他热门译制动画片在国内的大红大紫不同，《太空堡垒》引进的意义远不止作品本身的传播。可以说，它颠覆了中国内地观众对于动画片的认知。

　　首先，这是中国内地观众第一次看到如此成人化的作品。此前大家看到的动画片，或是针对儿童，或是强调老少咸宜。此类动画片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在每一集的故事里，主人公不是惩恶扬善，就是化险为夷，从不让人揪心，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但《太空堡垒》完全不是这样，所谓的“正义一方”往往敌不过“邪恶一方”，所谓的“好人”纷纷血染战场，类似的情节频频上演。这些大大突破了以往我们对国产及译制动画片的思维定式。而片中四大文明种族的爱恨情仇，上层统治阶级的权力角逐，市井小人物的琐碎生活，都极其细腻地全景展现在中国观众面前。

　　其次，《太空堡垒》彻底颠覆了内地观众传统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曾经，我们接受的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是否判断标准；曾经，我们推崇的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这些观念全都因为《太空堡垒》的出现而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剧中所谓的“好人”，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坏人”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第二部《机器人统治者》中，正方人物几乎没有几个不让人“闹心的”：任性的戴纳，官僚的伦纳德，偏执的诺娃，矜持的玛丽，以至于当年许多孩子都是带着“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去观赏这一部的剧情。特别是到了整部作品的收尾处，小观众们突然发现，所谓的好人与坏人，正方与反方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的模糊与含混，一觉醒来，似乎某些“好人”反倒不及个别“坏人”来得可爱。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挑战着观众们既有的是非观，这种心灵的煎熬令人终生难忘。

　　《太空堡垒》另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该片的配音集合了当年上海译制、影视、话剧圈子里最红的一线人物。如战车、陈醇、陈兆雄、夏志卿、梁正晖、俞红、徐虹、张欢、李丹青、刘家桢等，可谓群英荟萃，星光熠熠。除了英年早逝的雷长喜、杨文元等老前辈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至今仍然活跃在影视娱乐制作业的最前沿。在近几年来颇受中国影迷欢迎的热门译制影片《指环王》、《哈利波特》中，在一些当下流行的日韩美剧及热门体育赛事转播中，我们仍然能听到他们精湛的声音出演。也可以说，当年收看《太空堡垒》的小观众们仿佛是在收看一部美剧。不仅是因为这是一部以成人视角创作的动画电视剧，也因为其中的解说与对白精彩到无法用言语加以形容。尽管现在看来，前辈们的译词并非十全十美，但与他们华美的演绎、灿烂的音色相比，种种错漏如同美玉微瑕，不值一提。不夸张的说，《太空堡垒》代表了中国译制动画片黄金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里配音制作的最高水平，此后则不复重现。

　　从1981年的《铁臂阿童木》到1991年《太空堡垒》，中国观众已经欣赏了十年的TV版长篇译制动画片。其中，科幻题材一直是电视台和小观众眼中的香饽饽。但坦率地说，即使是像《麦克瑞I号》或《变形金刚》这样的科幻动画作品，对于科技本身的思考以及对未来文明、文化走向的涉及依然极为单薄，仍旧停留在对“星际大战”、“机器人”、“特异功能或超自然力量”等内容不厌其烦的渲染和炒作的层面上。而《太空堡垒》则完全不同，作为动画片，尽管它也不可能完全抛开“坚船利炮”、“星际冲突”这些主流的科幻桥段，但它却没有就此浅尝辄止，而是深入其中，对不同种星际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对科技、文化在未来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在大宇宙尺度中人类情感世界将会经受的矛盾冲突做了大胆的预设与构想。尤其是对外星殖民环境以及战后不同星球种族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也给出了可能的选项。诚如许多粉丝所言：“它从此彻底改变了我对动画片的看法，原来卡通也能如此深刻，如此感人。”

　　或许，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亮点都不足为奇。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种震撼与新奇确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尤其是三部曲之间的转换，作品在情节、人物、装备上一次次更新换代，甚至变得面目全非，常常给人以始料不及的唐突感觉。在各部承前启后的过渡中，观众不得不丢掉已经熟悉的面孔，转而去适应新的主人公。而与此同时，基于血缘和地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剧情的串联能够自圆其说，叙事节奏和背景配乐自始至终保持了一贯的特色与风格。这又使得三部曲浑然一体，形散而神不散。正是在这种强烈奇特的转换体验中，我们得以在长达80多集的动画片中穿越时空、突破历史，强烈的沧桑感和厚重感也油然而生。这大概也正是《太空堡垒》对于中国内地观众强大的魅力所在吧。

　　令人遗憾的是，《太空堡垒》的中译版同样有些生不逢时。1992年，《变形金刚之头领战士》、《圣斗士星矢》、《太空堡垒》、《天空战记》、《特种部队》这些人气作品扎堆上映，多多少少遮掩了《太空堡垒》的些许光芒。纵观中国译制动画的引进史，1992年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折点。热闹了近十二年的译制动画黄金时代在这一年峰回路转。而上述这些经典的译制动画似乎也就成了最后的绝唱。随着各地有线电视台一窝蜂上马，海外动画剧集的制作水准开始变得参差不齐，甚至一度处于失控状态。而随后国家出台一系列紧缩政策，进口动画片日益低幼化，一代怀旧译制动画迷的动画片收看记忆几乎同时就此嘎然而止。

　　诚然，与《变形金刚》、《圣斗士星矢》一类的男性化作品相比，《太空堡垒》在人气上的确稍逊一筹。同时，大概也是因其罕有的深度，当年的儿童观众们往往很难对它有充分理解，因而这部动画曾被无数动漫爱好者视为当年“最难懂的动画片”。但是，基于作品本身的严谨精良以及较少的铜钱味，《太空堡垒》造就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铁杆堡垒迷，从性别比例来说，堡垒迷中间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从年龄构成来说，这些粉丝普遍较为执著与成熟，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与艺术品味。另一方面，在将日本龙之子三部机甲原作改编成《太空堡垒》的过程中，本就存在着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与线索，而在作品的后续发行推广过程中，又因种种人为原因而加剧了这一矛盾。但也正因为如此，也为作品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科幻想像空间，为迷友之间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谈资。这些因素都为日后太空堡垒网络在国内的复兴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1年：凤凰涅槃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太空堡垒》都非常低调，直到世纪末，《太空堡垒3000》（Robotech 3000）的消息公布。然而，宣传片断在2000年刚一面世，立刻就遭到了抨击——很多爱好者认为该宣传片断通篇都在炫耀崭新的CG外观，却并没有抓住原作的精髓。整个故事线基于未来一千年之后，《太空堡垒》原始故事里的大明星们全部缺席。这未免让人感到时空差距太过遥远。于是这一计划最终作罢。西方不亮东方亮，1999年，互联网在中国全面普及，为太空堡垒文化的中国复兴之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起初，国内的太空堡垒网上世界基本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为此，几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论坛负责人经过协商，决定取长补短，全力整合各个论坛的资源，于是便有了最初的太空堡垒中国联盟（简称：太联）。

　　一大批堡垒迷长年不懈地执着坚守，精心耕耘，使得太联逐渐成为传播与推广太空堡垒文化产品的主阵地。从2004年的《太空堡垒》中文版小说（《科幻世界》出版社出版），到2005年的上视版《太空堡垒》DVD（广东千鹤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再到2007年太空堡垒20周年聚会及续集电影《暗影编年》中文版DVD的发布，每项产品、每次活动无不凝聚着太联的心血与力量。2009年，由太联编译的北美官方漫画也即将推出（新华文轩出版社发行）。如今，太空堡垒中国联盟已与美国金和声公司及太空堡垒英文官方网站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成为全球最大的太空堡垒中文主题站点。

　　就在太空堡垒中国联盟在东方发声的同时，美国方面，同样因为互联网络的兴盛，金和声公司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网络世界的堡垒粉丝的呼声。这多少也让金和声有些意外——原来这么多年之后仍然有无数的粉丝对《太空堡垒》念念不忘。2001年，官方网站Robotech.com正式成立。以此为标志，《太空堡垒》借助互联网平台再度归来。由于有了《哨兵》，《太空堡垒3000》两次教训，金和声显然也乖了许多。它没有再贸然投资影视创作，而是选择较为稳妥的漫画作品来投石问路，用以试探太空堡垒的商业开发究竟能在动漫迷中产生多大的影响。

　　2002年，美国一线漫画公司DC Comic旗下的Wildstorm分部开始陆续发行全新的《太空堡垒》漫画系列。这也标志着太空堡垒品牌的重启计划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截止到2006年，Wildstorm总共发行了四卷完整的漫画作品、两部外传及一本资料集。这一系列漫画书的故事大纲都是由金和声公司的创意总监尹泰善（Tommy Yune）担纲创作。其优点是制作精美，不足之处则在于故事的部分细节和广大爱好者过去通过小说和原有漫画系列所认可的卡尔·梅塞克设定的世界相比，有一定的出入。但总体上，新漫画代表了最新的官方设定，并且从另一个视角描述了我们熟悉的太空堡垒故事。原来在电视动画中只能匆匆一提的情节终于得以展开。同时新漫画的背景设定也照顾到了同期发行的其余周边，加之画风清新，叙事流畅，台词隽永，非常值得一看。.

　　2003年，一则消息再次在全球太空堡垒粉丝乃至DVD爱好者中引发轩然大波：美国ADV Films公司宣布是年将出版数码修复版的《太空堡垒》 DVD。按说此举本应是一件好事，但却遭到了许多铁杆堡垒迷友的愤怒。原来，早在2001年，ADV Films就已发布了未经修复的《太空堡垒》DVD。当时迷友们曾询问制片人卡尔·梅塞克，能否对画面和声音进行修复及重配。当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是，由于原始的编辑素材不复完好，修复《太空堡垒》实际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但此后，随着太空堡垒热的不断升温，商业利益的驱动及部分珍贵素材的意外发现，使得重新推出数码修复版DVD的计划变得可行。为了让已购买2001年未修复版《太空堡垒》音像制品的迷友们平复胸中怨气，ADV在04年全新出品的数码修复版DVD中不再加入任何幕后花絮与历史影像，而这些内容在2001年版本中则被完整收录。如此一来，总算是凸显了未修复版DVD的“物有所值”。同一作品在三年之内两度发行，也算是北美DVD发行史上的一段趣谈，而从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了《太空堡垒》作为一部动画杰作的历史份量与收藏价值。

　　同样是在2003年的国内，随着山寨版《太空堡垒》音像制品的热销，越来越多有关《太空堡垒》的回顾及报道开始陆续见诸媒体。而在网络上，此风更盛。诸多正规出版机构也开始重新审视太空堡垒品牌的开发价值。是年，《科幻世界》出版社开始发行1986版《太空堡垒》三部曲小说中文版，共计三部八册，至2007年全部出齐。由亚洲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发行商来出版国人最推崇的怀旧科幻动画片的同名小说，可谓相得益彰。此举更被视作《太空堡垒》正版产品重返中国内地的新起点。

　　2004年，令无数中国太空堡垒爱好者苦等已久的喜讯终于传来：是年9月，广东千鹤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开始分批发行数码修复版中文太空堡垒音像制品。由于美国方面此前刚刚发行了数码修复版的原版DVD，为千鹤从海外成功引进这部作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太空堡垒中国联盟的大力协助下，包装精美、国英双语、数码修复的85集版《太空堡垒》DVD终于呈现在了世人面前。尤为值得一提和令人激动的是，在骨灰级爱好者和千鹤公司的执著努力下，这套DVD不仅完整收录了史上最经典的上视版中文配音，甚至就连当年曾被“打入冷宫”的两集动画（《雨中》、《私人时间》）也在上海音像资料馆找到，并被顺利收入碟中。终于，在事隔13年之后，中国迷友第一次有幸完整地看到了这部令人魂牵梦萦的童年怀旧经典。

　　2007年：全新启航

　　自2001年太空堡垒复兴计划全面启动以来，无论是游戏、漫画、音像制品的出版与开发都相当的顺利，也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然而，对于老东家美国金和声公司及广大太空堡垒粉丝来说，昔日的《哨兵》与《太空堡垒3000》影视项目运作的重挫始终是一桩搁不下的心病。在《太空堡垒》的第三部中，主人公斯科特义无反顾地驶向群星，加入了寻找瑞克·卡特将军的任务，故事就在此处戛然而止。亿万粉丝们都幻想着新的故事能够继续开始。事实上，早在2002年的北美动漫上，金和声公司就宣布即将推出全新的续作，剧情将紧接原第三部结局，人类战士与全新的外星敌人又将展开一段关乎生死存亡的圣战！2004年，金和声公司正式启动了制作新续集《太空堡垒：暗影编年》（Robotech:The Shadow Chronicles）的项目计划。

　　2005年，金和声公司为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特别制作了以“联合国是我们的未来”为主题的动画公益广告，并在国际电视节目交易会上播出，以一种独辟蹊径的方式来宣传联合国的和平宗旨。这是多年以来联合国的第一部动画公益广告，其中采用了《太空堡垒》中的人物。尽管金和声并未多做说明，但敏锐的《太空堡垒》爱好者们还是推测到了这些影像的来源无疑就是正在制作的最新剧作《暗影编年》。至于影片取名“《暗影编年》”，则是因为太空堡垒远征军在与因维人的最终决战中，使用了一种全新的神秘技术：暗影技术。这种技术的背后隐藏的秘密，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如同《太空堡垒》将“生命之花”和“机器人技术”作为连接原作85集的线索一样，这种新的技术将太空堡垒故事推进到了全新的暗影时代。

　　所谓好事多磨，制作这部时长90分钟的动画电影并非易事。问题的症结在于，时隔20年推出一部动画作品的续篇，要想同时迎合新老观众的趣味，是件吃力又难讨好的事情。20年来，无数爱好者们一直追捧着太空堡垒原作和虽未完成但已具有深厚影响力的续篇《哨兵》。面对这些爱好者，《暗影编年》必须得拿出一些眩目画面之外的东西来赢得支持。为了能让这部新作与原作风格一致，金和声公司造访了出品《太空堡垒》相关动画原作的日本制作公司龙之子，并与之展开紧密的合作。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才能满足美国粉丝的本土情结呢？为此，导演尹泰善亲自拜访了“加拿大科幻教长”罗伯特·索耶，就《暗影编年》的故事创作进行了探讨。索耶还受邀编写了部分故事线《太空堡垒：命运的交汇》（Robotech: Rendezvous with Destiny）。这条故事线成为了电影故事中重要的一环。金和声又邀请到《星球大战》男一号天行者卢克的扮演者马克·汉密尔（Mark Hamill）、《星际迷航》人气角色丽塔的扮演者蔡斯·马斯特森（Chase Masterson）为影片献声。片中还特别以背景音乐闪回、片段演唱的形式，将《太空堡垒》第一部中人气歌星林明美的几首歌曲点缀其间。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贾妮斯演唱的两首歌曲片段，她的声线忧郁深沉，曲风委婉动人，和当年明美的甜美激昂相比，别有一番神秘韵味。

　　2006年10月，在美国国际科幻与惊悚电影节上，《暗影编年》获得了最佳科幻动画电影大奖。2007年4月28日至5月4日，金和声应邀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这是金和声首次来华举办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太空堡垒粉丝齐聚杭州。在会上，金和声与广东千鹤联合宣布：广东千鹤影视传播有限公司获得了《太空堡垒：暗影编年》在中国大陆的家庭影碟发行权。2008年5月，双碟精装中文版《太空堡垒：暗影编年》正式发布。在经过了17年苦等之后，中国的广大堡垒粉丝终于可以在荧屏上再睹童年传奇英雄的风采了，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2007年9月，令人激动的消息再度传来——《太空堡垒》真人电影即将横空出世！经过与金和声公司漫长的谈判，华纳兄弟影业公司获得了将“ROBOTECH”搬上大银幕的授权。这条消息好似一颗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的粉丝中炸开。虽然距离正式开拍及上映还有待时日，但目前已知的主创人员名单就足以吸引眼球了。著名影星托比·马奎尔（《蜘蛛侠》男一号）将通过他的马奎尔娱乐公司参与制片，甚至有传闻声称他将出演主角。《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的编剧劳伦斯·卡斯丹、《超人前传》和《钢铁侠》的编剧Alfred Gough与Miles Millar等负责剧本创作，《我是传奇》的制片Akiva Goldsman与《蝙蝠侠：黑暗骑士》的制片Charles Roven共同担当制片人。没错，一桌冒着科幻气息的大餐正在神厨们的手上慢慢烹制。

　　尽管如此，看惯了好莱坞式真人电影的粉丝们对于“电影是否会忠于动画原作”的问题感到疑虑重重。金和声现已透露，电影将会重塑《太空堡垒》的故事，与动画的年表有冲突。就是说，那艘动漫史上最著名的巨大战舰——太空堡垒I号将不会于1999年坠落，因为1999年已经是“过去时”了。如果原作三部曲是真实的历史，那么就当这个真人电影是后人拍摄的一部讲述那那段历史的娱乐电影吧。

　　在不远的未来，当《太空堡垒》飞上大银幕时，也许就如同在85集《太空堡垒》结尾的解说旁白里预告的那样：“在下一集里，我们将看到许多久违的身影，瑞克·卡特，丽莎·海斯，亨利·格罗佛……太空堡垒的传奇故事将重新开始，那将是另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撰稿：HEROBOT 水弓阿福 KIKI)

　　


太空堡垒传说史略

[image: 02]




　　前传－起源

　　Genesis

　　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银河深处，有一位来自泰洛行星（Tirol）的科学家兼探险家——佐尔·戴瑞达。他在一个名叫奥普特拉（Optera）的行星上发现了一个类似蜜蜂的群居性的种族——因维(Invid)。他们靠吞食一种名叫生命之花（Flower of Life）的植物来生存。因维人有一个雄性的首领瑞金特和一个雌性的首领瑞吉斯。

　　从瑞吉斯那里，佐尔了解到生命之花可以用来制造一种非常强大的能源，这种能源的名字就是——史前能量（ProtoCulture）。通过对史前能量的研究，佐尔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技术——机器人技术（Robotechnology）。佐尔把史前能量和机器人技术报告给了他所居住的泰洛星的首领——机器人统治者（The Robotech Masters）。

　　为了独霸史前文明，机器人统治者们制造出了一种巨人勇士——天顶星人（Zentraedi），并命令他们去消灭因维人。为了生存，因维人不得不奋起反抗。经过了长年血战，因维人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善战的种族。

　　随着时间的推移，佐尔开始不满于他的首领们使用史前能量和机器人技术的方式，并发誓要毁掉它们。他建造了一艘强大的飞船，将巨大的史前能量资源和史前能量母体藏匿船中，用超太空跳跃装置把这艘飞船发射到宇宙空间中。在跳跃的过程中，飞船遭到闻讯赶来的因维人的拦截。战斗中，飞船严重受损，佐尔则不幸身亡。天顶星人的舰队指挥官——布利泰为掩护佐尔右半边脸部受重伤，从此戴上了半边铁面及绿色假眼。佐尔的遗体则被送回天顶星人本部。

　　机器人统治者急需这笔史前能量资源来维持他们的帝国以及与因维人经年累月的战争，因此，他们派天顶星人去寻找这艘飞船的下落。

　　这艘飞船就是——太空堡垒I号（SDF-1）。

　　麦克罗斯传奇－概略

　　The Macross Saga

　　公元1999年7月，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件：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坠落到地球上位于南太平洋的麦克罗斯的小岛上。8月，联合国调查研究组织开始对飞船进行检查。9月，根据调查报告，发现这是外星人的宇宙船，从飞船的电脑资料里，人们找到了超过现阶段万年以上的先进技术，并证实了强大地外文明的存在，存在身材高大的外星人。在这种压倒一切的存在面前，一切的民族纷争和政治冲突都变得微不足道了，面对着宇宙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人类第一次联合起来。

　　2000年6月，地球政府联合宣布外星人的存在。

　　随着各国政府宣布解散，成立以原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联合政府（United Earth Government），同时成立全球联合武装（United Earth Forces）。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齐聚麦克罗斯岛，重建这艘巨大的飞船，飞船的代号改为： SDF-1（Super Dimension Fortress I）。在重建的过程中，一座新兴城市——麦克罗斯市围绕着这飞船拔地而起。通过对SDF-1的研究，人类也逐渐掌握了机器人技术，并据此组建了一支新型的机器人部队。

　　2009年初，修复工作最后完工。2月，太空堡垒I号首航之日，天顶星舰队抵达太阳系。两军进入交战状态，第一次宇宙大战爆发，从此揭开了人类与外星文明短兵相接的第一章。

　　太空堡垒I号在舰长格罗弗的指挥下进行空间折叠，由于计算失误而带着整个麦克罗斯市一起跳跃至冥王星轨道。在回归地球的漫长航程中，人类与天顶星人之间的激烈交战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在堡垒内部也进行着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

　　年轻的战斗机飞行员瑞克·卡特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成长，发生在他和歌星林明美以及太空堡垒指挥员之一丽莎·海斯之间的感情也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在一次意外被俘过程中，丽莎等战士得以与天顶星人直接接触，由此发现了天顶星人只为战斗生存的生存理念，也同时发现了对方对于人类情感的异常反应。

　　太空堡垒开始寻求两个种族的共存之道。而天顶星首领多扎也对地球文明产生浓厚兴趣。潜入堡垒内部的天顶星间谍回到舰队后带回了地球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林明美的歌。原本只知道作战的天顶星人逐渐接触到了地球人的生活和风俗，他们开始向往地球人的生活，拒绝再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当天顶星的女飞行员——米丽亚·帕丽诺和地球飞行员——麦克斯·斯特林相爱并结婚时，两种文明的交互终于碰撞出了火花。

　　多扎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怒，决定毁灭地球，以防止天顶星人的继续叛变。2011年4月，天顶星帝国出动了全部的四百多万艘战舰，对地球表面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整个地表沦为一片焦土。幸存下来的太空堡垒勇士们和反叛的天顶星人联合起来，进行了顽强抵抗。天顶星主力舰队在林明美的歌声中灰飞烟灭，第一次宇宙大战结束。

　　虽然天顶星人的进攻被击退了，但格罗弗深知，天顶星的主人机器人统治者还会再来，为了保卫地球不再受到侵犯，格罗弗决定建造太空堡垒II号，并建立一支强大的太空舰队，去外太空寻找外星人的来源地，彻底消除外星人对地球的威胁。与此同时，回到地球的幸存者们开始了漫长的重建。但天顶星人与人类的混居状态日久终于引发了部分天顶星不满者的暴乱。原天顶星军人凯龙乘机笼络不满者，重新发动对人类的进攻。在2014年1月的最后战役中，太空堡垒I号、II号和凯龙旗舰同归于尽。而在生死之际，瑞克也在两位红颜知己之间做出了最终抉择。

　　2022年，瑞克·卡特和丽莎·海斯乘坐太空堡垒III号（SDF-3），率领远征军（Robotech Expeditionary Force）离开地球。这些先驱者中绝大部分再也没有踏上过地球的土地。人类向外太空移民的时代从此开始。

　　机器人统治者－概略

　　The Robotech Masters

　　2029年，一支神秘的舰队突然出现在守备空虚的太阳系，并迅速向地球接近。这些异星人就是来自泰洛星的机器人统治者（The Robotech Masters），当年的天顶星舰队即是遵照其意志行动的奴仆。他们统治着众多的合成人，虽然表面上看这些三位一体的异人像是缩小化的天顶星战士，但实际上他们却掌握着远比天顶星文明更先进的技术，还拥有“史前能量”所特有的“音乐”。他们为寻找多年前被泰洛科学家佐尔送出帝国的史前能量而来到太阳系。在与因维人的长年战争中他们损耗了太多能量，而天顶星人的覆灭使他们不得不亲自出马。2014年太空堡垒I号和凯龙旗舰相撞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史前能量，使他们从遥远的星海彼端感知到这次能量大爆发，经过15年的航行，泰洛长老的舰队终于抵达了这宇宙中最后一批史前能量的所在之地——地球。

　　器人统治者并不像天顶星人那样嗜杀成性，他们只想寻找被地球人忽视的史前能量，但如果地球人拒不交出史前能量，那么他们将不惜毁灭整个地球。遗憾的是饱受创伤的人类拥有太强的自卫意识，月面基地阿波罗的驻军直接向外星舰队发起攻击。第二次宇宙大战爆发。

　　此时在地球上最具实力的就是辖区包括太空堡垒I号遗址所在地的南十字军（Southern Cross)。军部最高司令莱纳德将军专制而刚愎自用，但军队中一大批年轻战士担当起了保卫家园的重任。其中，当年麦克斯和米丽亚的长女，也是第一个星际混血儿——戴纳·斯特林，出类拔萃，从此登上了星际军事舞台。

　　戴纳·斯特林和她带领的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第15小队勇猛善战，成为一次次战斗的胜利者，与他们共同奋战的还有战术装甲空军、宪兵总队等部队的英雄儿女们。两个种族在交互过程中互相探底，机器人统治者发现自己低估了人类的实力。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下了一着险棋，将古代佐尔的克隆体——原先只担任生化军队战斗指挥官的佐尔·普莱姆送入地球人中间，以探寻人类的军事机密以及史前能量的真实情况。

　　佐尔·普莱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机器人统治者安插在人类中的间谍。在15小队中他倍受戴纳的关注。因为他们俩之间有着跨越时空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围绕着这个神秘的外星人发生了一系列矛盾纠纷，他成为揭开史前能量之迷的关键。

　　另一方面，机器人统治者正同时为日益枯萎的史前能量和自身社会的不稳定性而烦恼不已。他们的社会以三位一体为结构，看似稳固，实则脆弱，他们赖以安定民心巩固统治的法宝——弹奏思维“音乐”的缪西卡三姐妹出现了不安定因素：缪西卡由于和地球战士鲍威尔相识相爱而产生了脱离三位一体的念头。

　　惨烈的大战末尾，由于南十字军最高指挥部内部的互相倾轧，最高指挥官的决策失误，人类又一次面临全灭的险境。但最终强大无比的外星人舰队在爱情这一催化剂中毁灭于内在危机的大爆发：缪西卡跟随鲍威尔脱离泰洛舰队投奔地球，三位一体社会开始土崩瓦解；战斗中佐尔·普莱姆和戴纳相爱，终于恢复了他被复制的记忆和他本身的自我，史前能量秘密真相大白，佐尔·普莱姆背叛了机器人统治者，在最后时刻启动自爆，与泰洛旗舰同归于尽。

第二次宇宙大战结束，机器人统治者舰队全灭，南十字军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一蹶不振。身心俱疲的人们再度开始了漫长的重建。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泰洛旗舰自爆的同时，撞毁了太空堡垒I号残骸中的主引擎，其中隐藏的史前能量随着太空毒花的飘散而四处远播。散发的能量吸引了广阔宇宙中另一角落的某一道目光，人类今后的道路将愈加艰难……

　　新生一代－概略

　　The New Generation

　　2031年，因维人（Invid）抵达饱经磨难的地球，宣布他们对史前能量拥有占有权。这个强大而善战的外星种族武装力量对地球守备军发起了摧枯拉朽般的攻势，在消灭了一切抵抗力量后，占领了地球。

　　得到消息的瑞克·卡特命令远征军（Robotech Expeditionary Force）舰队回航，于是庞大的船团开始转向。在主力舰队到达之前，已有数批先遣队抢先对因维人发动了攻击，然而等待他们的却只有恐怖和毁灭，因维军队轻而易举就使先遣队全军覆没。

　　占领地球的因维人几乎已到达进化的顶点。他们可以根据环境的需要，随意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身体组成，甚至可以凭借自身的意志，将身体在物质态和能量态间自由转化。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史前能量的依赖性是最强的，表面上强大的适应能力被这致命的弱点牢牢束缚着，而拥有生命之花、作为“宇宙中已知最后一块史前能量聚集地”的地球，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它们的目标。

　　此时的人类虽然早已进入了星际殖民时代，但无论是在外星殖民地，还是遥远空间中行进的船团里，所有的人都把地球当做是他们的故乡。在他们的心目中，地球已经成为了一块圣地，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一方是为了夺回精神寄托，另一方则誓死要守卫最后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太阳系第三行星上，又一次发生了两个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

　　远征军先遣队的幸存者之一斯科特·伯纳德在军队全灭的绝望中遇到了其他5名地球上的自由抵抗者。危难中他们团结一心，组成了活跃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在远征军对敌作战的同时与外星武装进行长年周旋。

　　漫长的战斗岁月里，游击小队先后遇到了两位以人类形式出现的因维族女性。斯科特与玛琳、兰瑟与希拉的爱情使因维女王瑞吉斯深感人类情感与文明对她族人的威胁，而日益枯竭的史前能量以及陆续回航的远征军，都使她感到地球不再是适宜种族进化的久留之地。

第三次宇宙大战的结局，再次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因维人在瑞吉斯的带领下，向茫茫宇宙的深处飞去，少数人则留下来，积极地融入了人类社会中。人类与外星人成功的结合再次证实了贯穿系列的主题：“爱能战胜一切”。

　　千千万万的幸存者从废墟中站起来，重新建造新的家园。太空堡垒时代的历史到此告一段落。也许在今后的日子里，人类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也许终有一天，人类文明也会步向终结，但只要还有美丽的歌声，只要还有爱，这个宇宙就永远不会寂寞。

　　在移民船团回航的途中，太空堡垒III号失踪了，没人知道它去向了茫茫宇宙的哪一个角落……

　　太空堡垒暗影编年

　　2044年，和因维德人的战争结果出乎人们意料，地球上的人类最终获得了解放。太空堡垒远征军也开始搜寻瑞克.卡特上将和他失踪的舰队。然而，另一个新的敌对势力神秘地显现，考验着远征军所用的暗影技术的极限..................

　　电影的开场画面是整个太阳系，然后镜头从冥王星开始一直到那个蓝色的星球-我们的地球结束。时间显示公元2044年。

　　故事从两个年轻的飞行员开始。马库斯·拉什上尉和他的僚机阿历克斯·罗梅洛上尉在例行侦察任务。映入马库斯眼帘的是一片又一片的残骸，这让马库斯感到非常难过。他回忆起了早年他的姐姐玛琳和未婚夫斯科特随同第21火星师离开了基地去解放地球，但迎接他们的只是死亡。随后，两人避免了与因维德侦察机的相遇（这得感谢他们的暗影战斗机），回到了月球基地阿鲁斯。

　　在阿鲁斯基地，莱因哈特亲自给远征军战士们讲解进攻反射点的方案。莱因哈特表示，如果万不得已，我们只能用中子S导弹来结束这场战争。随后，莱因哈特将军和文斯·格兰特上校谈论卡特上将还没有到达基地的事情。随后从SDF3号那里传来了瑞克的信号。满头银发的瑞克，还有那个难看的大伤疤。莱因哈特和文斯问瑞克为什么还没有到达基地。瑞克让他们不要推迟进攻，当他结束在奥密克戎区的中子弹测试后就回来加入战斗。正说着说着，突然有一声巨响从瑞克那里传来，瑞克的信号就此中断。文斯要求带着伊卡鲁斯号前去营救，莱因哈特同意了文斯的请求，并且叮嘱文斯除了伊卡鲁斯号，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这件事。

　　战斗终于要开始了，马库斯和阿历克斯在升降机内遇到了其他中队的战友。他们看到了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孩子，马库斯非常喜欢她。阿历克斯怂恿马库斯前去搭讪。马库斯感到很不好意思，糊里糊涂地说自己非常喜欢她肩上的骷髅中队标志。女孩子说自己是骷髅中队的队长，叫玛娅·斯特林。骷髅中队全体哈哈大笑，这更让马库斯觉得很没面子。

　　马库斯和阿历克斯隶属于达瑞尔·泰勒中校的狼中队。一场恶战在两个种族之间展开，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生命向他们从未见过的家乡冲去，但迎接他们的只有黑暗与死亡。泰勒中校的座机被因维德人刺中，不幸遇难。马库斯险些丧命，被玛娅所救。两个年轻人互相打了个友好的手势。

　　与此同时，在SDF4号上的莱因哈特对地面部队还没有打通前往反射点的道路极为愤怒与焦急。斯派克司突然收到了来自斯科特的信号。斯科特告诉莱茵哈特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援。莱因哈特要求斯科特坚持抵抗，随后增派了更多的暗影战斗机。

　　斯科特在树丛里突然发现了爱丽尔。两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爱丽尔准备去找她的母后瑞吉斯，劝瑞吉斯离开地球。爱丽尔与瑞吉斯进行了一番交谈，他们谈到了机器人统治者带来的阴影以及暗影之子等等。瑞吉斯看到中子S导弹正向因维德蜂房冲来，认为人类无比的邪恶。这促使瑞吉斯决定离开地球，并且为了她的女儿爱丽尔，瑞吉斯消灭了所有的中子弹拯救了人类，因为爱丽尔爱上了斯科特。瑞吉斯带领着种族离开了地球，摧毁了所有的导弹。

　　在宇宙的另一边，文斯率领着伊卡鲁斯号抵达了奥密克戎区，却被吸入了黑洞中。我们的小路易、帅路易终于出场了。路易现在的身份是伊卡鲁斯号的首席科学家，他设计了一个作战方案使他们平安地逃脱了黑洞。文斯终于联系上了瑞克和SDF3，瑞克告诉文斯要他们快回地球转告莱因哈特不要使用中子S导弹。文斯决定在营救完 SDF3号和科考船丢卡利温号后再返回地球。当文斯开始营救时，却遭到了不明敌人的进攻，无奈之下，文斯留下了SDF3号带着丢卡利温号返回了地球。

　　在反射点大战结束后，伊卡路斯号和丢卡利温号返回了地球空间。他们被一艘不明敌机跟踪，但敌机被斯科特击毁。斯科特在大战之后从地球回到了阿鲁斯基地。斯科特与马库斯重聚，喝酒聊天。这时爱丽尔出现了提醒斯科特要当心暗影之子。马库斯非常愤怒，责问斯科特为什么要带杀害她姐姐的外星人来。一场小冲突在两个人之间爆发。

　　文斯派路易和玛娅察看科考船丢卡利温号。船上所有的人都死了，但他们意外地发现了机器人贾妮斯。贾妮斯的体内隐藏着海顿人的技术。路易和贾尼斯很快成为了好朋友。

　　斯科特和爱丽尔两人设法让文斯相信海顿人会惹麻烦。莱因哈特派文斯和伊卡鲁斯号去自由号空间站察看剩余舰队的情况，随同前往的还有斯科特、爱丽尔和骷髅中队。

　　在遥远的自由号空间站上，远征军遭到了海顿人的袭击。此时，海顿人正在回复先知爱威尼斯的询问。海顿人使远征军的暗影隐蔽器失灵并且发生了爆炸。文斯告诉每个人放弃使用暗影技术。阿历克斯在与海顿人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伊卡鲁斯号停靠在自由号空间站上。文斯想到了一个对策，决定使用一枚中子S导弹来摧毁海顿人的舰队。他命令自由号空间站完全撤离，全体舰队进入大天使级殖民舰。自由号空间站和远征军舰队，在爱丽尔远程传送的帮助下成功地撤离到了大天使号。斯科特和文斯，驾驶着旋风车在自由号空间站里安装中子S导弹的计时器。大天使号执行空间折叠回到了地球。自由号空间站和海顿舰队在中子弹的爆炸中灰飞烟灭。

　　最后，镜头回到了月球空间，莱因哈特和文斯断定海顿人就是新的敌人。莱因哈特命令文斯继续营救卡特上将和SDF3。玛娅和马库斯，路易和贾尼斯成了新的拍档。

　　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哨兵

　　The Sentinels

　　2020年，远征军旗舰太空堡垒III号（SDF-3）完工，预示着旨在远赴外太空与机器人统治者（The Robotech Masters）争取和谈的“先锋”行动即将开始。然而此时地球两大武装——以瑞克·卡特为首的远征军（Robotech Expeditionary Force）和以埃利·莱纳德为首的南十字军（Southern Cross）之间却暗潮涌动。

　　已升任上将的瑞克·卡特在指挥事宜之外同时致力于指导训练新一代飞行员，在他的关注下，杰克·贝克、卡琳·本等年轻战士迅速成长。远征军的出征已日益临近，但军官爱德华不怀好意的倾轧，却给瑞克带来了诸多烦恼。与此同时，明美赶回来准备参加瑞克和丽沙的婚礼，对此丽沙十分高兴。

　　人类一直关注着机器人统治者的母星泰洛（Tirol），因为这是远征军此行的目的地，然而他们却没想到此时三个机器人统治者已带领大部队离开母星，正在前往地球的途中。兵力空虚的泰洛很快被前来寻找生命之花的因维（Invid）之王瑞金特军队攻占。滞留在泰洛的最后一个机器人统治者恰贝尔和他的学生雷被迫逃离首都。泰洛平民死伤惨重，瑞金特未能找到生命之花，于是在泰洛星上大肆屠杀。

　　瑞克和丽沙的婚礼在轨道兵工厂的礼堂里隆重举行，明美掩饰住心中的忧伤，与新搭档贾尼斯一起登台演唱。婚礼的最后，明美接到了丽沙向她抛来的花束。望着幸福远去的新婚夫妇，她意识到自己和瑞克的故事已彻底成为往事。

　　因维女王瑞吉斯与性情暴虐的丈夫长期不和，在泰洛星上两人更是互相指责。不满丈夫所为的瑞吉斯独自回到奥普特拉星球，继续进行起源坑中的进化实验。在生命之花踪迹难寻的情况下，她决定放弃进攻泰洛领地，转而追踪太空堡垒I号。她和她的子民从此开始了夺回因维生命之花的漫长征途。

　　未说的故事

　　The Untold Story

　　2027年，机器人统治者（The Robotech Masters)来到地球，酝酿夺回宝贵的史前能量母体——这种谜一样的能量可以提供整个文明世界的动力。但是就在地球外太空驻扎的机器人统治者此时发现这个目的不那么容易实现，于是他们首先寻找自己所失去的太空堡垒I号上的计算机主机。统治者们派出生化战士，要求活捉地球政府的要员。他们抓住安德鲁上校和其他一些人，带回母舰。在那里安德鲁的一个克隆被制造，而真正的上校被处死。南十字军发起了徒劳的进攻，损失惨重。冒牌安德鲁获得了太空堡垒I号的计算机主机——夏娃（EVE）的控制权。他作了一个将夏娃的资料传送给一个废弃卫星的“热身运动”，事实上，这个卫星已经被机器人统治者控制。外星人开始截获情报。

　　马克·兰迪是一名机师，他的朋友托德·哈里斯是一个ATACS的战士，约马克当晚见面。马克见到托德时诧异地注意到他身边的新摩托车。托德说这辆车是最后一辆MODAT(行动数据库终端)，可以通过它来连接夏娃。他还说必须保卫这车，政府有部分人和外星人合作。他们的约会被突然出现的特工打断。托德逼迫马克上MODAT车。两个人分头逃亡，托德被害，马克却还不知道。马克把车带回家，他的朋友修好了车，漆成红色。第二天马克带他的女友贝姬参加一个音乐电视的试听，路上贝姬应马克的要求去看一些朋友拍电影。他们给马克和他的车拍了片，中途被著名歌星夏娃的电视转播打断。政府很快找到了马克，派出一队杀手，马克打败了他们，直接抵达电视台，发现夏娃是一台化身为著名歌星的人形电脑。夏娃指示马克前去位于地下的太空堡垒研究院。他们的交流被截获情报的政府军打断，安德鲁和马克碰面了，一番打斗后假上校欺骗了马克，马克愤然离去。

　　南十字军利用夏娃组织一次进攻，但他们并不知道外星人已获悉他们的行动。假上校杀死了贝姬的朋友——拍电影的凯里。安布雷博士是太空堡垒研究所的负责人，他切断了夏娃和卫星的联系，假上校重新连接两者。博士要去阿拉斯加手工切断联系，马克决定为凯里报仇，再次来到了研究所。经过激烈搏斗马克终于击毙安德鲁，救了博士一命。最终南十字军找出了敌舰的弱点，摧毁了他们的母舰。机器人统治者开始撤退，地球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资料来源于——太空堡垒中国联盟)

　　


永远的太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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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类的双脚踏上广阔的大地时，我们的灵魂已经来到浩瀚的宇宙

　　当我们在大地上奔跑对，我们的眼睛却总是看着蓝天。字宙中的故事总是吸引人

　　一切都有一个平凡的开始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日本动画迎来了自己的新时代。著名动画导演富野悠纪执导的《机动战士高达》成了日本动面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

　　当初曾对写实派机器人动画不屑一顺的众多动画公司，纷纷发现机甲战争类的科幻动画成为市场上的主流，跟风之作像过江之鲫层出不穷。龙之子公司也参与到这股潮流中，着手制作一部同样有机器人、有火爆的战斗场面的同类型动画。

　　龙之子公司的高层似乎并不对这部动画抱有高水准的期待，他们起用三个二十出头、英气勃发、同时也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河森正治．美树本晴彦、板野一郎，担任对于这部动画至关重要的导演、设定、动画三大重任，完全不考虑大牌制作人的票房号召力。

　　也不知龙之子公司高层是慧眼识英才，还是碰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所选中的三位年轻人，将这部最初设计为爱情轻喜剧路线的庸俗动画，按照自已的想法，演变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太空史诗。对此，龙之子公司高层居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

　　就这样，1982年10月3日，这部临时转换风格的太空史诗，在制作群与观众双方都不抱任何期待的心态中，开始在日本电视台插出了——史诗的名字是：《超时空要塞MACROSS》！

　　《超时空要塞MACROSS》的播出就像是在观众中丢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日本动丽史上最强的“三大神器”——变形战机、偶像歌手和三角恋爱——面前，观众纷纷“不战自降”，成为《超时空要塞MACROSS》的忠实剧迷。

　　扳野一郎华丽的动画场面令所有的观众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在动画中，导弹乱射画面如同家常便饭，每集都有一群导弹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漫天飞舞的镜头，强大的视觉压迫感，令人几近不能呼吸。

　　然而这个在动画界被戏称“板野马戏团”的超凡表现手法，与林明美的歌声相比又要逊色一筹。几乎是一夜之间，美树本晴彦笔下的女主角林明美不仅成为动画迷的偶像，大街小巷传唱着林明美的歌曲，仿佛“她”是一位真实的偶像歌手，《小白龙》、《我的男友是飞行员》、《你一定要回来》等动画插曲，一时之间无不脍炙人口。而电影版、OVA版中由林明美演唱的《可曾记得爱》、《天使的绘具》更成为无数动画迷心中的经典。

　　“歌是最强的武器”不愧是“MACROSS系列”最响亮的口号！

　　从MACROSS至0ROBOTECH

　　1984年下半年，“超时空要塞”热潮随着以河森正治、美树本晴彦、板野一郎为首的制作群解散，在日本转入低潮，而此时美金和声公司已买下36集《超时空要塞MACROSS》在北美地Ⅸ发行的许可。

　　金和声公司本打算将这部动画直接译成英文在美国的电视台放映，但却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根据当地广播电视组织的有关规定，凡引进海外剧集，必须不少于65集，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数字”，而《超时空要塞MACROSS》只有36集。

　　显然，将36集的≤超时空耍塞MACROSS》强行拉长为65集是不可能的。此时，金和声公司的一位制片人卡尔·梅塞克想出了一个极富想像力的主意。他看中了另外两部同样从日本购买的动画片《机甲创世纪》和《超时空骑团》，决定将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三部原本都是单独放映的动画长片被这位制片人和他的小组成员天才地剪接、加工、重新编写、重新设定、赋了人物阿化的语言、思维以及名字，并重新编配了所有配乐和插曲，终于将三个毫不相干的系列焊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创造动画史上著名的《ROBOTECH》。

　　《ROBOTECH》由三个部分组成：《麦克罗斯传奇》（36集）、《洛波特统治者》（又名《南十字军》，24集）、《下一代》（25集），总共85集。

　　1985年10月，《ROBOTECH》开始在北美地区上映，并引起轰动。在随后的几年里，《ROBOTECH》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播放，热潮席卷了大半个地球，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南美、非洲，反响都十分热烈，影响已大大超出了其原作“Macross系列”，男主角王牌飞行员瑞克·亨特更是成了各国孩子们心中的偶像，许多人甚至因为梦想当飞行员而在成年后参军。

　　在取得了原作未曾达到的巨大成功后，90年代初，《ROBOTECH》来到中国。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在译制后将其译名定为《太空堡垒》。随后的10年中，《太空堡垒》始终伴随着中国无数年轻的梦想成长。

　　《太空堡垒》永不终结

　　《太空堡垒》在中国的播出，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青少年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大事件，它培养了整整一代科幻迷和动画迷。

　　与原作“Macross系列”相比，《太空堡垒》不仅仅是比原作多出了49集，而且还出现了“史前能量”、“生命之花”等等复杂的纯科幻味的专用术语。整部作品围绕着对史前能量的争夺，将因维德人、天顶星人、洛波特统治者、人类四个种族，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从创世纪开始就永不终结的宇宙争霸战。人性、爱情、歌声，在战火中经受洗炼并同时反抗战争，卡尔·梅塞克冷酷无情地把人类置于比其强大许多的敌人面前。

　　在四个种族的空前惨烈的大决战中，我们看见了他真正想说的话——技术不是一切，人类的术来需要其他更纯朴也更美好的东西。当天顶星人在林明美的歌声中哗变；当机器人统治者社会在个性解放中崩溃；当因维德人不得不远离充满“传染性”的人类时，是“爱”击溃了“武器”。

　　这或许就是卡尔·梅塞克所试图诠释的《太空堡垒》：不单纯是反战，还有对整个人类未来走向的忧虑，以及对宇宙与生命之间永恒法则的思索。没有人能断言情感和个性是否是一个智慧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太空堡垒》在这一点上向人们展现了未来的某个可能性。

　　当85集的《太空堡垒》藩幕时，地球上的战争结束了，传说也告一段落，然而太空堡垒的世界并没有终结，远征军回航途中，瑞克·亨特上将的旗舰DSF－3失踪了。也许，就在此时，在浩瀚星空的某处，新的传说才刚刚开始……

　　卡尔·梅塞克为《太空堡垒》留下了一个几近于无穷的想像空间。地球远征军的去向，那个从少年成长为将军的瑞克·卡特的归处，因维德人永不停止的进化……一切的一切都在所有《太空堡垒》的影迷心中，打上一个巨大的省略号。

　　或许有一天卡尔·梅塞克会让《太空堡垒》再次启航。没有人知道它将去向何方，但可以肯定梦想正在继续，因为不可知的未来本身就是所有憧憬的起点。

　　关于小说

　　有人曾这样评价《太空堡垒》：“仔细品味，它好像是酒吧中烛光下的一首老歌，朋友之间相互带动，共同回到往昔岁月。酒酣忘情之后，每个人又会悄悄地将美好的记忆封存……”

　　这样的评语是很动感情的，从中可以看出这部动画片给他一生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在他心灵中的地位。中国人是很现实的，能把中国人感动成这样，可以想像这部片子在中年人能为《机器猫》连载终结而上吊自杀的日本和可以为“E·T”获救而全场起立欢呼的美国的“杀伤力”是如何倍增的。

　　美国人的商业头脑举世闻名，他们一向认定只要某种文化产品获得了戚功，相关产品马上跟进是肯定错不了的，起码市场风险比毫无名气的产品要小得多。1985年《太空堡垒》在西方播出引起轰动后，美国人立刻注意到了影片背后蕴藏的巨大商业潜力。很快，模型、玩偶、音乐、漫画等相关产品纷纷出笼。小说当然也不甘落后。没多久，《太空堡垒》系列小说就摆在了美国各大书店里。

　　一个原本陌生的名字——杰克·麦金尼就此跻身于知名科幻作家的行列。也许有人认为依据动画片情节写小说是缺乏创造性的表现，不太体面，但在美国这种偏见并不严重，只要是在商业上有前途的文章，就会有人去写，而且写得十分认真十分敬业，兢兢业业地为之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感情。在美国，商业作家和文学大师的对立情结不能说没有，但是决不强烈，被此都能将主要精力放在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互相批判上。或许这是美国既诞生了不少诺贝尔获奖作家，也涌现了斯蒂芬·金这样在商业上创造了奇迹的怪才的重要原因。

　　在动画片中，像以歌声击败敌人、一次爆炸就击毁敌军数百万艘战舰之类的情节，在成人眼中似乎显得有些幼稚。麦金尼竭尽全力对其进行了修饰和补充，尽可能地增加小说的可信度。他在小说中新添了一些细节和角色，更是充分描述了人物的思想和内心的感受等很难通过影片来表现的内容，努力袁现自己的个性和观念。有些地方，他甚至为影片补写了很多情节，比如开头关于全球局势和人类首次接触太空堡垒的描述等等。

　　《太空堡垒》小说场面宏大，节奏快捷，情节惊心动魄；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心理括动的描写也准确而细腻。麦金尼成功运了西方小说的幽默传统，很多心理活动和对话令人忍俊不禁。不过有一点遗憾，那就是小说对一些动画片中的经典场面的描写显得简略了点，没有想像的郝么细致。比如说瑞克和明美分手的时候，对所有《太空堡垒》迷来说这都是极为重要的场面，但是小说在此所用的笔墨并不多，人物心理波动的描写也不多。不过或许这是查金尼的高明之处也说不定，很多人都这样说：“简洁就是美。”写多了搞不好反而显得哕嗉。

　　《太空堡垒》的背景设定和科幻游戏《星际争霸》很相似，一开始都是人类陷入混乱的内战状态，一直不能团结一致，后来受到来自异星势力的入侵，各方才被迫联合起来。

　　科幻作品好像一直都认为人类总学不会怎么和睦地生活在这个宇宙之中。本来，要想太平无事，那就得抱成一团，然而“世界大同”对人类来说实在过于艰难。看看麦金尼在小说里写的吧：“世界统一联盟成立后曾被人们视为争取生存权利的最大希望，然而联盟内部正派的改革家却发现，数以百计的掠夺者把这个组织搞得乌烟瘴气：他们中有超国民论分子、宗教极端主义者，有上百种意识行态的追随者，甚至还有种族主义者和顽固派。”

　　在《星际争霸》里，“联合权力同盟”倒是做到了一统天下，但是它却必须常常依靠严酷甚至残暴的警察体系来控制整个社会的秩序，也不是个好办法。莫非人类真的是一种无外敌则内乱必生的生物，只能在高压之下实现团结？当然这也不一定就是致命的缺点，不同可能导致冲突，也能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尝试，使生活的色彩变得丰富。以色列人就说过：“在以色列，你永远远不会因为生活枯燥而自杀，因为形形色色的移民带来的不同的意见太多了。”人类社会确实一直纷争不断，但我们依然走到了观在，并没有因为自相残杀而灭亡，我们不必过分悲观。《太空堡垒》小说是不折不扣的科幻小说，本着科幻小说严谨、科学的率质，麦金尼竭尽所能地对动画片的设定进行了自治修补，使其能够自圆其说。但是这部动画片诞生之初并没有预见到它会发展成一个那么庞大的系统，片中出现的许多东西的详细解释是后来一点点完善补充的，许多解释晚于《太空堡垒》小说出现，所以麦金尼也只能对诸如生命之花、史前能量之类的名词采取闪烁其辞的办法。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补充说明，以帮助读者理解领会。

　　生命之花与史前能量：

　　奥普特拉行星特产植物“生命之花”，外形类似牵牛花，花色淡红，每株三枝花蕾。对于奥星居民因维德人来说，生命之花不仅是他们的牛奶面包而且也是他们的“圣经”，它是因维种族得以生存并不断进化的能量源泉。基于这种纯粹的共生关系，因维德人自古以来就掌握了繁殖生命之花的原始技术，并且生命之花本身对因维德人以外的一切生物都是无用的。

　　这种原本在宇宙某个角落里安静生存的植物。在洛波特统治者星际大探险中被推到了宇宙历史前台。当洛波特统治者科学家佐尔发现了从生命之花中提炼史前能量的秘密后，整个宇宙的能源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所谓“史前能量”是一种洁净的生物能源，它在采用外界压力抑制生命之花种子的有丝分裂的情况下，来自种子内部产生的低温核聚变过程。这个聚变的过程需要将生命之花的种子放在一种富含锂、氘以及种子生存所需有机营养的培养基质中才可能发生，这种基质被称为史前能量母体。

　　洛波特统治音首领为了独霸史前能量资源，想把因维德人赶尽杀绝；但生命之花的种子一旦发芽，成长为新的植株，便无法再产生史前能量，只有因维德人才知道如何繁殖生命之花。因此当佐尔不满上司的霸道而用SDF－1带着史前能量母体和剩下的生命之花种子叛逃后，洛波特统治者首领便失去了可持续的能量来源。佐尔在逃亡途中遭因维德人拦截身亡，而藏匿史前能量最后机密的SDF－1则穿越银河，坠落在地球。洛波特统治者首领陷入能源枯竭的危机，他们建立在史前能量上的文明即将坍塌。而对地球而言，这个意外恩赐虽然带来了人类科技的巨大飞跃，但也带来了几乎灭顶的三次宇宙大战。

　　生命之花与史前能量是洛波特统治者社会与文明的基础，也是《太空堡垒》的科幻设定核心。运用史前能量，洛波特统治者发展了“洛波特技术”和“生命改造技术”。天顶星和洛波特统治者军队的武装就是机器人技术的代表作，地球人类在研究了SDF－1后也学会了洛波特枝术，并开发出以著名的变形机甲系列为代表的武装体系。天顶星人和洛波特统治者的三位一体形态则是应用生命改造技术的产物，尤其是天顶星人，他们将创造该种族的史前能量视作神秘的“史前文明”，因此误以为能够自我繁殖的地球人也掌握了“史前文明”并对地球文明产生敬畏，从而直接导致第一次宇宙大战的双方的力量发生根本性转折。事实上，三种外星文明都和史前能量息息相关，当史前能量的神秘面纱逐渐褪去，侵略地球的三族外星文明互相之间的恩怨纠葛也昭然若揭。

　　外星文明：

　　无顶星人是洛波特统治者首领为战争需要制造出来的活武器，体形高达50英尺，能在宇宙真空中短暂生存，是一个生来只知战斗的种旌族。天顶星社会只有军人，没有平民，最高元首就是军队总司令多尔扎。史前能量发生舱是他们最重要的设施之一，它不断制造人体以完成种族繁衍，还可以改变族人的身体大小。以机器人统治者为原型制造的无顶星人有男女之分，但他们泾渭分明，除了战斗合作没有任何接触，所以当他们看到地球人男女混居时会产生极大的震动，这种对情感和文化的过敏反应后来引起天顶星人内讧并导致最终败北。

　　来自银河深处的洛波特统治者又称中性系人，是三族外星人里文明程度最高的一族，本是强大的帝国，但因多年战争而逐渐走向衰落。洛波特统治者体貌和地球人近似，但他们以三个同源克隆人为一个存在单元，从事同一职务的不同部分以达到最高效率——即三位一体。洛波特统治者社会等级森严，最高首领为三长老，其次为掌握实权的三个洛波特统活者。社会的稳定则由史前能量特有的“音乐”来控制。洛波特统治者有性别之分，但其真正的繁衍采用史前能量控制的无性克隆，死亡后则被系统回收。因此洛波特统治者长期泯灭了个人情感，作社会的稳定元素是他们生存的惟一意义；这个社会结构因此埋有极大隐患，当与人类接触释放了他们被禁锢的个性后，“音乐”消失了，三位一体社会也崩溃了、

　　原居于奥普特拉星球的因维德人是一个类似蜜蜂的群居性族群，靠吸食生命之花为生，最高首领为雄体瑞金特和雌体瑞吉斯。当洛波特统治者首领霸占了生命之花资源后，因维德人历经多年血战连渐变成了一个善战的强大种族。入侵地球时的因维德人已到达极高的进化态，可以随意改变形态或在质能两态之间自由转化。但他们对史前能量的依赖性也是最强的，这个致命弱点使瑞吉斯女皇一直在为寻找更佳的进化态而不断进行模拟起源实验。她曾认为人类是最佳进化态，因此制造了几个人形模拟人，但模拟人不断被人类的情感所感染，使她和族人深感惊恐，这也是她最后带领全族撤离地球的根本原因。

　　啰嗦了这么多，只是希望能对您阅读本书有所帮助。现在，是打开这本书正文的时候了。

　　太空堡垒中国联盟

　　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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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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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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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一手造成了这么可怕的灾难和死亡！我必须把自己的余生花在新生命的孕育上，那才是我应当做的。佐尔想。

　　他正站在临时指挥部的观察哨里向外眺望——为搭建这座指挥部，他们花费了四天时间。在此之前，整个星球表面还是一片不毛之地；而现在，他面前已经长出了一大片繁茂的植物。花开得很有精神，球柄状的花蕾在阳光下生气勃勃地伸展。

　　佐尔是史前文化的领主之一，也是他们一族中最为睿智的精英。他赞许地点点头，脑海中却浮现起一串往事。这些往事和他同胞的所作所为时常让他感到困扰，甚至于发狂；但只要一看到眼前这番美景，辛劳之后的成就感就能让他把那些不快通通抛到脑后。

　　在佐尔头顶上的天空中，庞大的太空船和太空堡垒遮蔽了天空。它们正遵照他的指令撤离这一区域。他觉得很满意，繁茂的花朵也同样让他感到欣慰——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即将来临的死亡才更让他心甘情愿。

　　佐尔身形修长，清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衰老的痕迹，浓密的头发像星光一样根根竖起。他身着帝王般典雅的服饰，衣服剪裁得非常合身，一副短斗篷罩住了他的肩膀。

　　此刻，佐尔听到身后响起警报，天顶星人的战前预警越来越响了。“警报！警报！因维德人的运输舰即将登陆！全员登机！”

　　佐尔从眼前的美景收回凝视的目光，把注意力转移到充满浓重火药味的基地。天顶星军队正在集结，准备战斗。尽管他们对因维德人的出现感到惊讶，尽管他们处于数量上的劣势，尽管敌人已经占据了有利的高地，但天顶星人仍然斗志昂扬。战斗就是他们的生命，战争就是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

　　与其说是在主观上愿意和因维德人作战，倒不如把这种情形看做天顶星人天生的一种战争意识。自己浅薄的判断力和他们的首脑——洛波特统治者——的残酷无情让佐尔倍受辛辣的讽刺。这些机器人统治者们将一个原本温良、平和、自省的种族改变成了宇宙间最凶猛、最残暴的一支势力！

　　天顶星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多尔扎正在手下的服侍下佩戴起厚重的护甲和武器。他的头很大，修饰过的浓眉给人一种斧雕石刻的感觉。他盯着佐尔，“我可警告你：在这些花开放之前，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

　　多尔扎挥舞着他那巨大的、包裹着金属护甲的拳头向佐尔示威——这只大手足以把他捏死。佐尔的副官瓦德不安地握紧了随身武器，可是佐尔却昂首正视多尔扎，一点都不害怕。四周杀声震天，全副武装的天顶星步兵和巨大的战斗囊争先恐后地奔赴战场。

　　“太空堡垒呢？”多尔扎质问道，“你把它弄到哪里去了？”

　　“我让它撤走了。”佐尔半静地回答，“到一个远离这场邪恶而又无谓的战争的地方。现在，想来它已经到了星系的边缘。以它的速度和威力，因维德人根本没有办法拦截。”

　　多尔扎明白他说的都是事实。太空堡垒是佐尔最伟大的科技成果，也是宇宙间最具威力的战舰。这艘船有将近一英里长，事实上，它是佐尔所有的想像力和生命之花能源技术的结晶。

　　“你把它派到哪去了？”多尔扎继续追问，可是佐尔没有回答。

　　“要不是曾在我们的战士面前发过誓要保护你，”多尔扎在佐尔的眼皮底下又挥了挥他那巨大的拳头，“我一定会把你给宰了！”

　　几架快速反应部队的战斗囊赶到了前沿阵地。这种不可思议的金属机器大得可以容纳一到两个天顶星人，它的外形像一只无头鸵鸟，同时还装备了用于保护主炮和二级武器的装甲。

　　“我可没指望你能弄明白。”从他的语气上看，佐尔明显是经过反复斟酌、深思熟虑的。

　　就在这时，爆炸引起的震波撼动了整个基地，天顶星军队通讯系统里杂乱地传出关于因维德人登陆的报告，声音听得很清楚。

　　“你们就是为了和因雏德人作战而生的；战斗是你的职责。”佐尔告诉站在他眼前的巨人，指挥部的外墙突然坍塌了。“去！履行你们天顶星人的使命！”

　　墙体彻底崩塌了，瓦德忙赶上前土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四处寻找隐蔽的佐尔，此刻，多尔扎已离开了指挥所。因维德人的震暴机甲——那是他们最重型的战斗器械，也是最先进的杀戮机器，穿过纷飞的乱石向前推进。它是用一种异常坚固的合金铸造的，庞大的体形像一艘会行走的战舰，它是渺小的两足战士眼中的梦魇。

　　即便挂接上了更厚重的装甲，对于装备了战斗囊的天顶星军来说它也算不了什么。几架战斗囊射出的致盲蓝光汇聚在一点，穿透了第一架进人射程的震暴机甲的外壳。因维德人用威力巨大的炮弹猛烈还击，但装甲焊缝终于在强大的火力下崩溃，它被炸开了，炙热的碎片四处纷飞，崩落到战斗囊的外壳上，反弹得满地都是。

　　然而三架震暴机甲并排冲了上来，后面还紧跟着十来架。毁灭性的炮弹和红色的电浆球撕裂天空，摧毁了天顶星指挥部，熊熊的烈火开始蔓延。它们猛烈的火力把大批战斗囊炸成碎片，天顶星人不得不开始后退。

　　一群全副武装的天顶星军人来不及登上战斗囊，只好各自为战。他们用轻型的步兵武器向因维德人射击。战士们不顾巨大的伤亡，躲避着敌人的炮火，无畏地发起冲锋。

　　一个行动敏捷的战士钻进震暴机甲的底部。用武器的最大火力朝装甲的薄弱部位猛轰。一声巨响，爆炸折断了震暴机甲的一条巨腿，它立刻倾覆了，这名勇敢的天项星战士也与它同归于尽。

　　在战场的另一头，因维德人的机甲截住了一架失去进攻能力的战斗囊。它用坚硬的金属利爪剥开战斗囊的金属外壳，残忍地肢解天顶星人的伤员。

　　与此同时，因维德人的小型侦察器也跟随着震暴机甲冲进天顶星人的墓地展开侦察。

　　侦察器很快就发现了佐尔。因维德人已经盯上他很久了，他们时刻都想着复仇。

　　它们逼近了佐尔一行，瓦德端起他的随身武器向它们开火，试图吸引敌人的火力以保护自己的长官。和真人相比，侦察器显得有些笨重，但小型武器对金属怪兽根本起不了作用。瓦德的策略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那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一发炮弹立刻把他送到了天国，同时还顺带击中了佐尔，把他烧伤了。

　　被大火点燃的库存炮弹开始爆炸，被冲击波抛到一旁的佐尔却躲过了这场劫难。他正忍受着难以言表的伤痛——皮肤剧烈烧伤，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肺部灼伤，多处关节骨折，还有严重的内出血。他知遭自己已经离死不远了。

　　因维德侦察器正要结果佐尔的生命，多尔扎却及时赶到了。他端起轰击枪向它射击，同时命令剩下的战斗囊集中火力消灭侦察器。他吼道：“佐尔被打中了！赶快抢救！”通过头盔通话器，多尔扎呼叫着他最信任的部下，“布历泰！布历泰！你在什么位置？”

　　一阵齐射过后，侦察器爆炸了。然而在此之前，它已经向后方发送了通讯信号，其余的侦察器和震暴机甲立刻向他们的宿敌包抄。

　　多尔扎和幸存的战士、战斗囊迅速排成环状防御阵型。天顶星人的信条是永水退缩、慷慨赴死，他们已经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

　　突然，巨大的饱弹从右方飞来，接着，左边又是一发。多尔扎惊讶地发现，因维德人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面前。

　　仅仅穿着护甲而没有乘坐战斗囊的布历泰冲在增援部队的前头，还有许多士兵也跟他一样徒步前进，但大多数部乘坐着战斗囊。装甲部队主要由战斗型战车组成，同时也配备一些重装的指挥型战车。在密集火力的轰击下，因维德人的战线崩溃了，越来越多的战斗囊赶到前线。令多尔扎难以理解的是，因维德人如何能够仅靠一艘月球大小的蜂巢式飞船运送数以万计的远征军——他们的震爆机甲多得像蚂蚁一样。毫无疑问，这座基地迟早将被蜂拥而至的敌人所吞噬。

　　然而敌人却正在溃退，布历泰则率兵反击。尽管如此，一小群震暴机甲却突然发起自杀性攻击，它们就像一支支楔子，威胁着多尔扎和佐尔的安全。一发炮弹炸开了布历泰身边的战斗囊，冲击波和榴弹碎片击中了正在举枪射击的布历泰，弹片正中他的右脸。

　　布历泰倒下了，他的头上还燃烧着火焰，然而天顶星军队的反击却并役有因此而中止——因维德人被赶出了围墙的突破口。

　　多尔扎终于垂下了他的步枪。追击后撒因维德军队的任务可以交给战地指挥官。他还得忙着审阅新来的移民撰写的报告，借此研究这场料想不到的胜利以及其它细节。

　　多数因维德人试图停战或是登上宇宙战舰撤离的努力终于失败了——他们几乎被全歼。此时，洛波特统治者也应该收到天顶星军队即将展开进攻的消息。毫无疑问，报复性的袭击很快就要展开。布历泰正在接受治疗，他没有生命危脸，但脸上的那道疤痕将伴随他的一生。

　　对多尔扎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看着佐尔——他重伤的身体还在冒着烟。救护人员同在这位几近不治的天才周围，他们用尽了各种仪器和药品来挽救他的生命。多尔扎多年的战斗经历告诉他，佐尔巳经没救了。

　　对此，佐尔和多尔扎一样心知肚明。他的精神状态有些异常，甚至感觉不到肉体上的疼痛，而周围关于太空堡垒的对话却听得异常清楚。他笑了笑，虽然烧焦的脸部肌肉泛起一阵痛楚，但他欣慰地知道，那艘战舰已经成功地逃离了。

　　他再次回想起当时下定决心遣送战舰的情景。依靠威力无边的史前文化，凭借无可匹敌的才华，他曾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科学领域和无法预见的知识获取途径。

　　他望着漂浮在一望无际的太空中的那颗蓝白色的美丽星球，默默地祝愿那里将会生机盎然。他意识到，它迟早会成为事件的症结，甚至于星系之间剧烈冲突的焦点。

　　一道意识能量从行星表面拨地而起，像一根骇人的光柱——直径达一百英里的光柱！它摇摆着，喧嚣着，像一阵旋风，发散出一团团的亮光。它逐渐上升。须臾之间就完全进入了太空，

　　佐尔又一次感觉到自己在意识能量的威力面前显得如此渺小。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光柱的顶端化作了一只巨鸟，一只充满意识力量的凤凰。凤凰的翅膀不断变幻、伸展，扩散得比整个行星还要宽，还要大。它的呜叫声充满了庄重和悲伤，那声音甚至让佐尔忘却了自己已濒临死亡。凤凰展翅飞向另一个星球。佐尔为自己恐惧而又庄严的那一刻哭泣，两滴眼泪从灼伤的脸上滑落下来。但他也被自己确定无疑的信念所鼓舞——太空堡垒一定会到达那颗蓝白色的星球。

　　最终的厮杀声从远处传来，天顶星人终于发现了因维德人的残余部队，并把他们尽数消灭。

　　多尔扎站立在一旁看着佐尔被烧焦的身体。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生命还是一丝一毫地从佐尔身上慢慢溜走。多尔扎甚至开始怀疑，佐尔的伤重不治是否是他本人故意造成的。

　　无论佐尔是怎么谋划的，现实都已经无可挽回了。那艘战舰载着少数几名对佐尔忠心耿耿的天顶星人开始跃迁，他们已经逃离了洛波特统治者的势力范围——起码是目前的势力范围。

　　超空间跃迁之前从这座太空堡垒传来的最后几份通讯显示，船上的叛国者曾遭到因维德人的拦截，这一点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突围过程中，他们都身负重伤。但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多尔扎感到好受一些。

　　“佐尔，你一死，这个任务也就完结了，可我却得带着失败的耻辱回去。”多尔扎对他说。

　　“我已经破坏了洛波特统治者征服宇宙的计划。”佐尔克制住咳嗽勉力恢复呼吸。他临终前的话有些断断续续。“但是，一个更宏伟、更美好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多尔扎……”

　　佐尔再度开始咳嗽，突然。他的动作停顿了。他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多尔扎站在一座屏幕前面——即使对于体型超过地球人几十倍的天顶星人来说，这座屏幕也显得过太。在他面前显示的是洛波特统治者的影像。多尔扎谄媚地向他们汇报事情的全都经过。

　　“……因此，我们无从知晓太空堡垒的位置，起码现在没法知道。”

　　那个洛波特统治者满脸怒气。他长着一张刀削斧刻般的脸，鹰钩鼻，夸张的眉毛和饱经风霜的头发。多尔扎对他的愤怒并不感到惊讶；佐尔，这个曾为他们带来无穷力量的人死了，而太空堡垒也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多尔扎甚至怀疑因维德人到底是否明白他们的突袭给洛波特统治者造成多大的损失，否则他扪不会发动这场无关紧要的攻势。

　　洛波特统治者的声音十分怪异，听来毫无生气。“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太空堡垒给夺回来！立刻派人搜索，把离这里最近的天顶星舰队派出去，立刻执行这个任务。如果有必要，就增派其它舰队协助。”

　　多尔扎朝影像鞠了一躬，“那佐尔呢，大人？需要我把他的遗体埋葬在他生前最喜爱的花丛中吗？”

　　“不！立刻把它冷冻起来。你亲自负责把它送到我这里，好好看管！我们还有可能从他的细胞质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话音刚落，洛波特统治者的影像立刻从屏幕上消失了。

　　“多尔扎大人！布历泰奉命前来报道。”

　　多尔扎上下打量着布历泰。才一两天时间。这个天项星资深指挥官就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甚至可以立刻执行任务了；布历泰又恢复了角斗士般圆悍的外貌——他天生就是这副长相，然而，这个布历泰可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

　　阿维德人的破甲掸片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彻底恢复的，阁此，书布历泰的头部被移植了一副闪闪发光的台金而罩，它像半个斗篷。覆盖着布满黑发的右半边头皮和附近的面部皮肤，他的右眼也被换成了闪着寒光的水晶透镜。

　　布历泰时常陷人情绪的低谷，然而这一次正是他斩断了敌人致命的双手。现在的他，显得更加冷漠、无情和暴戾。多尔扎很欣赏他。

　　多尔扎把他叫到基地的一角——整座基地已经被重新加固过，在他们脚下，生命之花开始萌发。最高指挥官简要地向布历泰介绍了总体局势，并单独向他透露了一些其它情况。佐尔和洛波特统治者之间明争喑斗的细节以及佐尔对于史前文化未来发展的秘密计划使他大感震惊。

　　“你是我最得力的战地指挥官。”多尔扎最后说，“我要你率领远征军把太空堡垒绐夺回来。”

　　阳光照射在布历泰闪闪发亮的金属面罩上。“可是它已经跃迁逃离了！”

　　同情心不是天顶星人情感的组成部分，多尔扎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你一定要夺回太空堡垒——它是史前文化的催生物。如果不能抢在因维德人前面，我们就会失去为之奋斗的一切。”

　　布历泰的表情显示了他的决心。“太空堡垒将会属于我们。我发誓！”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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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有人一样，我也对此深感忧虑，但我认为，对全人类来说，SDF－1号的出现应该是件好事。不管怎么说，我见识过它怎样吓阻了那伙政客，破坏了他们设计的阴谋。

　　                                     ——罗伊·福克少尉的评语。

　　                                    摘自《世界末日的前奏：全球内战史》，马拉齐·凯恩著





　　公元1999年，太空堡垒坠落在地球。那一年，人类滥用“奇迹”这个词已经很长时间了，直到后来他们才发现，真正的奇迹不过才刚刚开始。

　　二十世纪末，“奇迹”这个词广泛应用在对家用电器和食品添加剂的描述上；后来全球内战爆发了——这场错综复杂的冲突迅速升级，1994年就已升级为全球性战争，“奇迹”又成为交战双方在鼓吹战果的新闻中使用最频繁的典型词汇。

　　世界统一联盟的成立曾被人们视为争取生存权利的最大希望。然而联盟内部正派的改革家却发现，数以百计的掠夺者把这个组织搞得鸟烟瘴气：他们中有超国民论分子、宗教极端主义者、有上百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甚至还有种族主义者和顽固派。

　　后来战争陷人了僵局，各个战场互相牵制、交错，星球上的每一处地方都燃烧着战火，人们已经忘记了“奇迹”为何物。战争逐渐升级，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升级最终意味着什么——直至他们完全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然而任何一方都无法停止这场战争，人类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沿着那条错误的道路走向毁灭，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但是没有人能够从核爆的烈焰中找到挽救他们的办法。

　　直到内战爆发几乎十年之后，现代的智者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观念。

　　太空堡垒的降临可谓是巧合中的巧合，然而在一开始，它就是场发人深省的巨大灾难。

　　从进人大气层的轨迹分析，它是一个具有强大推进力的物体。没人知道它打哪儿来，也许来自连续时空的某个深不可测的断层吧。太空堡垒漫长的降落过程也不断传播着毁灭和死亡。冲击波和无比强烈的连续爆炸夷平了不少城市，众多市民因此致聋和致盲，大气温度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破坏力。城市在燃烧，房屋在坍塌，有很多人死于这场灾祸。

　　它的降临搅得人心惶惶。清真寺里挤满了人，人群数目之大甚至超出了建筑的设计容量；寺庙和教堂也同样人满为患。很多人选择了自杀。更为奇怪的是，三类高死亡率的职业排序居然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某些参加选举的政客，以及娱乐界的显赫人物。追溯一下他们的思维方式就能发现，这些人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将随着外星飞船的来临而被严重削弱——而那些没有自杀的，他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投机。

　　终于，这个物体减缓了速度。很显然，它受到了破坏，但仍然可以操控。它以惊人的效率减速，最后的行程简直可以用滑翔来形容——按照一般程度估计，它的质量沉重得难以想像，完全不可能（靠空气浮力）支撑起自身的重量。它最终停在了一个小岛略微倾斜的平地上。法国人曾经在这个岛上进行过原子弹试验，它的名字叫做——麦克罗斯。

　　这片空地很宽，也很长，小岛的整体形状使那块空地更加显得宽阔。不过对于这样一艘大船，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停靠点。在推进器之后数百码，就是波涛汹涌的海岸；而在另一头，陡峭的悬崖就位于残存的飞船船首不远的地方。

　　它的外层护套、第一层装甲，以及船体结构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在逃逸过程中被击伤，就是在着陆的撞击过程中折损。它发出低沉的呜叫声，逐渐冷却下来。浪花拍打着阳光照射下的麦克罗斯岛充满田园气息的沙滩。

　　人类在震惊之余乱纷纷地开始评估这场灾难带来的损失，但交战议方很快证实，撞击不是对方发起的。

　　撞击发生后数小时，人们开始用“星外来客”来称呼这个不请自来的不明飞行物。外星飞船的出现显然比其它事件都更为重要，权衡利弊之后，内战各方的首领匆匆安排了休战会谈。手握重兵的指挥官们不得不尽快行动，尽管这样有损威望。但他们还是做出巨大的牺牲以达成妥协：所有的人都关注着天空和那个叫做麦克罗斯的小岛，宇宙间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力量能够把此类事件施加到地球上！和它相比，全球内战简直就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可笑争执罢了。

　　组建对受损船体进行勘测的探险队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尽管联盟早已停止运作，但小心谨慎以策万全的信条早已深深植入探险队成员的心中，曾经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今不得不心神不宁地开始共事。

　　这一次，为各自利益而战的敌对双方竟然要共同完成这项使命。

　　直升机正在上升，在它下方就是开始后撤的直布罗陀级航空母舰克诺莎号——一座令人振奋的人工岛屿。在富有摩擦力的飞行甲板着陆面上，罗伊·福免少尉很不情愿地丢下手头的工作瞪若那架飞机。

　　他看了看那个直升机飞行员——T·R·爱德华上校，一个驾驶各类飞机的高手。换了从前，罗伊·福克反倒更能适应这种场合——他曾经和爱德华在天上较量过，两人都想把对方给揍下来。

　　根据他的履历，罗伊·福克也算得上是个国际主义者。他的制服上绣着所属航母战斗机飞行队标志——一个咧开嘴大笑的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这个标志最初来自旧时期的美国海军航空兵——令人敬程的著名航空母舰尼米兹号的VF－84中队。他们曾经装备F－14雄猫式战斗机，后来换装了Z－6型行刑者式。到了罗伊这一代，他驾驶的已经是最新型的Z－9A隼式了。

　　但这个时候，罗伊宁愿回到自己的战机上，坐在他的仪表盘前面。

　　这是一次重要的飞行任务。因此，位于观测甲板上的定向雷达以及观测塔上的被称作“秃鹰阵列”的仪器都监测着克诺莎号上的这架直升机，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海因斯上将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到了现场，惟独少了舰长亨利·格罗弗。

　　此时此刻，格罗弗舰长已经系好安全带，坐到了直升机的尾部。将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排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一些技术军士。他们携带的探测仪器和自卫武器竟然比罗伊的战斗机还要多。这位年长的舰长暮离开他的指挥塔到那个小岛上亲眼看看这艘天外来客到底有什么奥妙。看看它对局势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罗伊接的到最离奇的任务，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对头竟然选中爱德华做探险队的代表。

　　上次他们在空中互相追杀的时候，爱德华正受雇于一个被称之为东北亚共同体的组织。即便是现在，爱德华到底为谁而战仍旧是一个问题．除非它跟T·R·爱德华上校的个人利益毫无关联。

　　罗伊告诫自己别去想它，他只需管好自己的话儿。在自己的座位上，罗伊感到一阵烦躁。负重装置里上百件武器弹药和救生、探测仪器的重量压得他很不舒服。

　　他把乱蓬莲的金发往后拢了拢，不让它们挡住视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发已终成了飞行员的标准发型，个中缘由也让他很迷惑；现在，这已经是一种约定俗成，也许这是古代武士流传下来的传统吧？

　　他盯着爰德华上下打量。这个雇佣兵三十上下，大概比罗伊大十岁，但个头跟他差不多，健康的茶褐色皮肤，还有一头被日光漂白了的长发和能够杀得死人的笑容。看来他一向很懂得享受生活。

　　尽管比爱德华年轻，但战斗纪录表明，罗伊在经验和技术上一点都不比他逊色。旧时代的瑞士、以色列以及其它一些地方都有这样一种经验哲学，大体的原则就是：真正技艺高超的飞行员，只要他们称职，就应该让他担起领导的重任，而不必顾及年龄或者阶层。

　　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规定，诸如所有的飞行员都必须接受大学教育或长达数年的专业训练等等，但这类繁文缛节现在统统都被抛到了一边——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使它们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罗伊甚至还听说过十四岁左右的孩子被送进飞行格斗学校少年班之类的事。

　　爱德华迎上他的目光，“想试试这飞机吗，福克？不过依我看，你还是乖乖地坐着比较好。”

　　“不，谢谢。我还是盯紧点，省得你把事情弄成一团糟，把大伙全都给坑了。”

　　爱德华笑了，“福克，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你陷得太深，对这场战争太过执著。”

　　“那么请告诉我：你愿意为法西斯而战吗？”

　　爱德华嘲弄地哼了一声，“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十年，到现在你还认为交战的两派之间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吗？况且东北亚共同体付给我一个礼拜的薪水比你一年的工资都要多。”

　　罗伊想反驳．可是他得到过尽量避免和爱德华发生摩擦的命令。像是耍提醒他似的，一股香气飘进了他的鼻孔。那是烟斗燃烧烟草特有的香味，但对于罗伊来说，它跟肥皂厂起火的味道差不多。

　　格罗弗又在吸烟了。可是该怎样提醒你的长官他已经违反了航空器上不得吸烟的规定呢？聪明的少尉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罗伊回过头看着麦克罗斯岛，这时．他立刻把格罗弗、爱德华以及其它所有的东西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黑色的船体静静地躺在那里，跟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事物没有半点相同之处。

　　“万能的上帝啊！”罗伊缓缓地吐了口气。面对这种情形，就连爱德毕也无话可说。

　　这是艘很漂亮的飞船。初步检测结果是：辐射指数没有显示异常，也没有开火或者其它机体活动的迹象。

　　直升机降落在飞船几码以外的空地上，到处都是烧焦和冲撞的伤痕。片刻之后，探险队员离开机舱并将装备卸下飞机。

　　格罗弗是个瘦高个，蓄着斯大林式的胡子。由于经常抽烟斗，胡子上沾着不少烟灰，他的大檐帽压得很低，遮住了眉毛。他精力充沛，宽阔的肩膀使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要是没注意到他眼角的鱼尾纹，体根本不会知道他已经五十出头了。

　　现在，格罗弗早已安排了各种安全措施，正准备对船体进行外部预检。

　　尽管准备工作尚未完毕，一等兵墨菲就已经心痒难耐地行动了。他忍不住东看看西看看，“嗨，你们看，我找到了一个舱门！”

　　格罗弗喊道：“你这个笨蛋！快离开那儿！”他的俄国口音还是那么浓重。

　　墨菲正站在一个被压扁了的很高的圆形物体附近向大家招手。他不自觉地把背住上靠，压根没有留意到舱门竟然从中央缓缓打开，移向了两边，里面伸出几条细长的金属触须，此刻，墨菲根本没有听见队友们对他的高声警告。

　　突然，这个倒霉的战士被触须抓住卷到了半空。他被拖进了船体，高声呼喊着，手中的自动武器也脱了手，摔到地上，出于对未知敌人的恐惧，没有一个人敢开枪。

　　舱门猛地关上了。格罗弗伸出手臂挡住罗伊和其他想冲进去救人的队员。“站在那别动，谁也不许开火！在我们对这个东西有进一步了解之前，任何人不得向前迈一步！”

　　几个钟头以后，事情有了转机，尽管这些探险者对这条飞船的了解并不比先前多多少。

　　在海因斯上将的竭力要求下，艾米尔·朗博士乘坐直升机被派往现场监督探险活动。朗博士是地球上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在星际礼仪和交住方面更是首席权威，这次，他就是被海因斯上将、罗素参议员以及其他联盟领导派来协助完成这项使命的。

　　朗博士命令所有队员穿上防辐射装具，并向飞船里送进一个真人大小的机器人进行初步探测，它的腿部装备了探测器和遥感勘测仪。机器人一靠近，舱门就自动打开了，可是机器人却死死地停在那儿，再也不肯往前移动。朗博士陷人了沉思。

　　机器人拒绝执行后续的指令；舱门是敞开的，舱门内部也没有活动的迹象。在防辐射服的护目镜后面，朗博士把眼睛眯缝起来——每当集中精力思考问题的时候他总这样。

　　朗博士中等个头，体型也不算魁梧，可是每逢有未知的困惑出现，却总能引发出他体内雄狮般的斗志。他无视上级授予的命令，要求格罗弗上校挑选出一小队人马进入飞船进行探测。格罗弗选中了罗伊、爱德毕以及八个士兵，当然还有他自己。

　　“打开聚光灯，”朗命令他们，“枪上膛，但关上保险。如果谁未经我的许可就乱开枪，我就送他上军事法庭，定他死罪。”

　　T·R·爱德华却在面罩下偷偷做了个鬼脸，把冲锋枪拨到了“全自动”挡位。没人注意到他的小动作。

　　安在肩部负重装置上的聚光灯射出明亮的光线，照亮了前方的道路。虽然聚光灯的能量很充沛，但仍然无法照亮整十船舱。朗和格罗弗只能顾及到他们前方到底有些什么，而其他的队员却在低声惊叹或暗暗诅咒，甚至说一些下流的脏话。

　　船体内部看起来就像一座完整的城市：外星人的设备和仪器是用一种外观像玻璃的合金与半透明的材料制造的，船体内的类似管道的结构在空中朝各个方向互相交联。整艘太空船的规模大得像一座巨型博物馆。

　　测试仪器显示出船体内部的辐射、空气和生化等各项指标均保持在正常水平，为了行动方便。探险队员们都脱下了防护装具。

　　“我们兵分两路。”格罗弗下达了命令——战术方面的问题仍然由他来负责，“罗伊，你带四个人，朗博士、爱德华，还有你们几个到我们这组。”

　　他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在船体内部向前推进，并预定在船首会合。

　　然而事与愿违，一个钟头之后，他们相遇了，但根据对周围环境的分析，他们很可能又回到了刚才的人口。

　　他们再次上路，谁也没有留意刚才一直没有反应的探测机器人突然被激活，并顺着小队的行动路线走进了大开的舱门，它的动作明显要比刚才来得灵活。

　　十五分钟之后，罗伊的小队来到一个又高又宽阔的过道口，里面有露天体育场那么大。他停了下来，用肩上的聚光灯朝四周照了照。

　　“这鬼地方一定被施了障眼法，我们都被耍了。你们看，那堵墙是不是在动？”他问站在他身后的军士，他是个机枪手。

　　机枪手犹豫着，缓慢地回答道：“对呀，好像是。我看到有个像烟雾或者其它什么的东西，它刚从缝隙的阴影里穿了过去。”

　　罗伊正要命令他们继续前进，却听到有人在轻轻地喊：“卡路瑟，嘿，你在哪儿？”

　　卡路瑟是他们组负责殿后的上兵，他们立刻转过身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不知什什么原因，卡路瑟已经被拉下很远了，现在他正大步赶上队伍。他越走越近，但行进的姿势却很不对劲：只见他毫无生气地仰着头从空中向他们奔来，怪异的动作和走独木桥非常类似。

　　他们把灯光聚集在卡路瑟身上，只见卡路瑟的身体像木偶一样被悬在线上，一个七十英尺高的人形金属怪兽正提着他向前移动。他们一个个都被这种情形吓得目瞪口呆，站定在原地一动不动。

　　披着厚甲的巨兽朝小队挥舞着另一只空余着的爪子。队员根本没有时间请示开火；退一步来说，即便朗博士拒绝他们的请求，士兵们也照样不会理睬这道命令。

　　罗伊、机枪手和另外几个陆战队员立即开枪射击，枪声震耳欲聋。

　　子弹的轨迹照亮了黑暗的空间，然而弹头纷纷从怪兽身上反弹回来；对它来说，子弹不过是纸糊的玩具。

　　怪兽的右手突然放出一束灼热的橙红色光线，一名陆战队员刹那间就像甲虫一样被烧成了灰烬。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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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脑海深处，我已经意识到，命运之神给我安排了一条道路，我将成为和爱因斯坦、牛顿以及其他被人们铭记在心的人比肩的科学家。不过说实话，我很少去想这些，在新知识的诱惑下，任何一个科学家都会从可怜的老浮士德变成圣人。

　                       　——摘自艾来尔·朗博士的技术笔记





　　罗伊和他的队友们已经打光了一匣子弹，但丝毫没有效果。

　　就在他们四散隐蔽，蹲在角落里更换弹匣的时候，那只装备着强大武器的巨手又找到了一个牺牲品。

第二道灼热耀眼的光束过去，又一个陆战队员被蒸发了。

　　罗伊突然意识到无线电通讯已经成为空谈；它本来装在赫屈的帆布包里，仉他的主人刚刚被烧死了。罗伊转过身，发现了第一个受害者丢下的RPC火箭发射器，罗伊赶忙扑上去够它。

　　机枪手疑虑地望了他一眼，但还是为罗伊提供了火力掩护。

　　用火箭发射器在狭小的地段开火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自杀——它的二次爆炸有伤害操作者的危险。然而罗伊没有其它选择——退路被切断了，况且他们没有任何无损军人名誉而撤退的理由。

　　火箭弹已经装填完毕，罗伊四下望望，把十字准星调整好，朝怪物身体的上下结合部放了一炮。

　　随之而来的爆炸把金属怪物轰成了两半，它倒了下来，失去了狂暴的能量，接踵而来的二次爆炸把罗伊也掀了个跟头。

　　他失去了知觉．但几秒钟后就苏醒过来。爆炸声使他暂时失上了听觉，机枪手只好拼命地摇晃他的身体。从唇型上，罗伊可以辨认出他说的是：“它还活着！”

　　罗伊顺着机枪是手指的方向望去——真的，怪物的碎片开始晃动、颠簸，这些人造的东西正试图把自己转移到入侵者躲藏的方向，其它部分却依然在胡乱开火，把光束射得刮处部是，当然大部分都只击中了远处的天花板。

　　机枪手把罗伊扶起来，拖到他们来时经过的入口附近——至少看起来应该是那个方向。虽然听觉还没有恢复，罗伊仍然能够感觉到甲板在剧烈震动。他回过头，发现第二只怪兽正在逼近。他实在想不通第一只怪物刚才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来到他们身边，但现在，他一点也不想呆在这种地方考虑此类问题。

　　罗伊跟在机枪手身后蹒跚而行。而那只庞然大物却在第一只怪物的碎片前停了下来。残骸仍在燃烧。

　　“……记住，一定要冲出去。”罗伊在朦胧中听到机枪手对他说。他们感觉自己已经在战舰的甲板上转悠了一年，终于能够停下来喘口气。机枪手显然在罗伊发射火箭筒的时候捂紧了耳朵，现在他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范敌人的突然出现。

　　“我也不行了，”罗伊的声音昕起来很疲惫，“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

　　“我们会一个不剩地全部破干掉，少尉。”机枪手回答。

　　罗伊摇摇头，他和机枪手一样充满了困惑。“也许这些家伙要把我们赶到某个地方；但我不敢肯定。”

　　他们又上路了。罗伊的听力正在恢复，当然，他的耳朵嗡嗡地响个不停，让他难受得不得了。“也许他们并不想把我们全干掉，因为……”

　　机枪手突然惊叫一声——他骂了一句脏话。罗伊一低头，原来他们脚下的地面正像河流一样泛起涟漪，最后把他们吞噬了。

　　格罗弗紧紧揖住他的自动步枪．“你把这些都录进视频仪了吗，朗博士？”

　　朗用手揉了揉额头，“是的，但它们一直在变形……我看得有点头昏……”

　　“就好像是……晕船的感觉……”T·R·爱德华添了一句。

　　格罗弗自己也感到有些不适。他让大家停下来喘口气，并把爱德华派到下一个舱室侦察。格罗弗忧心忡忡地看着朗。从这艘外星飞船降临地球开始，格罗弗就成为整个星球上最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朗博士。然而身为舰长，却因一时冲动下达了错误的命令，此时格罗弗已无法通过无线电通讯招唤罗伊小队和等在外面的队员。

　　爱德华很快完成探路任务赶了回来，他脸色苍白，甚至和他的牙齿差不了多少。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爱德华费劲地吞下一口唾沫，“我发现了墨非。但是我很难描述他现在的状态。”他又吞下一口唾沫，免得自己呕出来。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跟着爱德华，穿过入口进入下一个舱室。

　　激烈的物理运动正在里面如火如荼地进行，朗抓住舱门稳住身形要把里面的东西看个清楚。

　　在一个巨大的、半透明的水箱里，一等兵墨菲已经被大卸八块浸泡在粘稠的营养液里，他身上不同的部位也都接驳着各式各样的生命维持系统。

　　它们在营养液中静静地漂浮着，东一只手臂，西一个脑袋，一双无法再辨视的眠睛睁得老大，被切断的手掌轻轻地碰撞着墨菲身体的其他部位。营养液里满是释放着炽热绿色光芒的细线，还有许多阿米巴变形虫似的球状物聚集在各个器官上，它们不断地上下运动。为各个器官提供氧气并排除掉废物。

　　格罗弗转过身面向他身后的士兵，“保持警戒！杀害墨菲的敌人一定就在附近。”

　　目瞪口呆的士兵们立刻清醒过来，执行被分派的任务。

　　一名军士突然冲上前去受把漂浮在营养液上的被齐跟切断的脚捞出来。“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墨菲扔在这不管！”

　　尽管他们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但是士兵们都很珍视军人的荣誉感和光荣传统，普鲁士军队的团队精神对他们来说就和空气与面包一样不可或缺，把战友扔在战场上就跟切下他们自己肢体的一部分一样令人难以接受。

　　可是朗却一把抓住了这个冒失鬼，他的力气大得惊人，“别碰他！你们知道那是什幺溶液吗？你也想和他一样被腌在里面吗？不想？那好！用这个仪器取点样本出来，不过要小心！”

　　格罗弗强迫自己把目光和思绪从墨菲的残肢上移开。他仔细地测量了飞船内部的地形，并确证了自己的怀疑：船体内部正随着他们的移动而改变结构。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格罗弗迅速召集队员命令转移。爱德华也不再是那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了，这一点让格罗弗很满意。

　　片刻之后，小队人马穿越了一片黑暗地带，他感到有个士兵拍他的肩膀。“长官！那边……”

　　像是地狱里挣脱了枷锁的妖魔鬼怪，一群披着铁甲的金属怪兽从后面冲了上来，看架势是要把他们踏成肉饼。

　　一名陆战队员尖叫一声，就立刻被炸成了碎片，体液和残存的肢体被怪物射出的光束烤干，化作了蒸汽。

　　队员们立刻使用所有能用的武器倾泻着弹药，甚至还包括一门无后座力炮和装配着特弗龙半穿甲弹鼓的轻型机枪。尽管如此，第二名士兵还是在顷刻之间就被焚化了。

　　但他们显然比罗伊的小队来得幸运——机枪手和火箭发射器射手已经瞄准了领头的怪物手臂上的武器，他们甚至发现了它身上脆弱的接合点，怪兽被轰上了天。

第二次爆炸把战舰的守卫者轰得左右摇摆，这时爱德华高声叫道：“格罗弗！到这边来！”他正站在旁边隔舱的入口，幸存者们立刻冲进来，两个士兵架着还在录制战斗经过的朗博士，被炸毁的金属怪物身上冒出火焰和浓烟，残片在舱室内四处纷飞。

　　“我们可以暂时把它们堵住。”爱德华一边说一边从他使惯了的MAC－35型步枪里拔出打空的弹匣，换上新的。

　　“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它敢走近大门，你们就给我集中火力轰掉！”格罗弗命令他的手下，然后转过身观察舱室内部其它的区域。

　　舱室不大．大约只有成人行走八步那么宽，而且没有其它出口——和整个船体相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朗博士显然受了惊吓，但他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尽力不让发抖的双手影响对外部舱室的摄像工作。

　　地面又开始移动了，格罗弗想把朗安排在后排火力覆盖不到的地方。

　　“喂，你们谁按了什么开关没有？”爱德华喊道——他的脸又发白了。

　　“环形防御阵形。”格罗弗命令，“朗博士，你到中间去！”

　　士兵们枪口朝外，把博士围在中间，突然他们感受到地面上有一股力量在往上推。他们像站在一都正在上升的电梯中央。

　　地面不断上抬，眼看他们就要被天花板压扁，突然顶棚泛起一阵涟满——他们居然就这么穿了过去。队员们到达了一个亮堂的地方，甚至还听到熟悉的对话声。

　　“嘿，总算等到你们了。”

　　是罗伊！少尉斜靠在大堂的支柱上。这恐怕是他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宽敞的大堂了，屋里亮如白昼。

　　互通情况之后，格罗弗说：“那么好吧，现在，我们已经被弄到这来了。不过这到底是为什么？”

　　朗博士指着一个像是舰桥的结构体。它被一个透明的碗状物包容着，比船尾要高出许多，虽然它的体积不小，但似乎是为和人类差不多高度的生物设计的。

　　“我敢打赌，那一定是战舰的神经中枢，舰长。那是船长发号施令的地方！”

　　“那是我们的最佳目标定得去碰碰运气。”格罗弗下定了决心。他接着说：“不过你还是跟大伙呆在这儿，我的博士，让罗伊先去探探路。”

　　真是讽刺。爱德华朝罗伊做了个鬼脸。

　　穿越了漫长而悠久的时空，佐尔的指挥中心仍然和他离开战舰时毫无二致。处于体眠状态的模组和工作台以及其它器械显然都是为和人类近似的生物所设计的。朗看着周围的事物，感觉就像是在梦境中一般。

　　尽管许多设施和装置还无法识别，但他对于各种仪表的功能和摆放方式却有一些确定的概念：比方说桌面模组和某种显示屏。

　　罗伊、格罗弗和其他人都被眼前的东西迷住了，他们谁都没有注意朗博士到底在干什么。突然，一阵静电的劈啪声响了起来。

　　“朗，你这个笨蛋！快走开！”

　　就在格罗弗要把他从控制台拉开的时候，朗已经发现了操纵机器的道道。屏幕上的波形开始扭曲．接着，一张睑从干扰杂波中显现出来。

　　攥住朗博士外套的手慢慢松了，格罗弗惊叹道：“我的天……是人类！”

　　“也许不是，但我认为他至少和地球人非常相似。”朗博士做了些让步，他的语气相当冷静。

　　佐尔的眼睛正盯着屏幕外面，杏仁般圆睁的一双眼睛似乎盯看大厅里的每一个人。他说的是一种谁都不曾听过的和谐优美的语言。

　　“这是一段欢迎信息。”朗就事论事地评价。

　　“类似古人航海时用于记事的金属片或其它纪录方式。”罗伊小声地自言自语。

　　外星人的嗓音呈现出和地球人完仝乔同的腔调。接着，屏幕上出现了另一幅画面。他们看到的是因维德人的震暴机甲。它一边开火一边撕咬敌人。显然是在发起进攻。

　　“某种用于战争的机器。令人恶心。”朗补充道。

　　正当大伙盯着屏幕的时候，罗伊按住培罗弗的肩膀，“舰长，我想大家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怎么离开？这条被损坏的战舰能够自行政变内部结构。”

　　“快看！”爱德华指着外面。只见地面又像波浪一样开始运动，像有什么东西要破土而出。所有的人都把武器对准了那个地方，只有朗博士还在一心两用——他仍然关注着屏幕上的信息。

　　一个熟悉的物体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不是刚才在舱门口就出了故障的探测机器人吗？”一名枪手说。

　　爱德华眯缝起他的眼睛，“是啊……可它是怎么跟到这来的呢？”

　　“而且好像又恢复了机能，”格罗弗说，“也许我们可以靠它来探测这个地方。”

　　朗走到静止不动的机器人背面，打开后盖检视内部的架构。猛地，他好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似的抽回了手掌。

　　士兵们小心翼翼地把这台机器人围住，只待一声令下，它就会被炸成碎片。“它的内部电路已经改变了。”朗告诉大家。他兴致勃勃，一点受惊吓的样子都没有，“这些部件竟然能够自我重组。”

　　正如大家所见，导线和微型芯片正在移动。就像是用延迟技术从高空拍摄的城市重建工程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元器件滑动、合拢，变形、重组的情景让罗伊联想到盛开的鲜花和小孩玩的方格填字游戏——但二者显然风马牛不相及。

　　“也许它被送到这就是为了带我们出去。”格罗弗推论说。

　　“那么我们刚才遇到的攻击又作何解释？”爱德华提出了反驳。

　　朗耸耸肩，“天晓得这艘飞船的指挥系统受到了多大的损坏？那场攻击可能就是护障所引发的，而月，我们刚才看到的讯息无疑带有预警的含义，这也是善意的表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博士？”罗伊忍不住问了一句。

　　朗看了罗伊以眼，“看来，地球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星外来客，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还有些别的含义。”

　　“就这样吧。全体人员，准备出发，”格罗弗说，“只要机器人能把我们带出去，就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们别无选择。”

　　大伙忙着做出发前的最后准备。他们互相调剂剩下的弹药，为最后两博火箭发射器装弹，同时听取格罗弗舰长的指示。此时，朝博上叉坐到了配备着显示器的控制台前边。

　　他的判断是对的：这里正是战舰的种绎中枢，而控制台及其外围设施更是核心中的核心。朗忙着对它们进行功能分析，他担心今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这艘船肯定秉承了某种他无法想像的能源．神奇的外星能量在这艘坠毁的飞船内部和这个控制台上川流不息．也许他可阻从中截取些数据或者获得一些启示。

　　朗一声惊呼，每个人都警觉地端起了枪，聚光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射在壁上。指挥中心的灯光开始闪烁，能量通过某种外星人特有的方式在相互交联的电子网络中像血液一样循环着，并充满了整艘战舰。

　　控制台被刺眼的脉冲光所环绕，朗博士紧紧抓住控制台，他的身体痛苦地抽搐着。光线照射在他身上，一股谜一般种秘的力量涌进体内。

　　“别碰他！”格罗弗冲着要为朗做救护检查的罗伊吼道，而爱德华却早就已退到了一边，这个地方既远离能量照射范围，又没有谨伤朗博士的风险。爱德华再次榆查了枪支保险，确保它是在全自动档位，他随时准备将整梭弹全部倾斜在控制台上。

　　不等他开火，怪异的亮光就熄灭了。朗博上慢慢地委顿在甲板上。

　　“舰长，机器人快要消失了！”机枪手指着机器人四周开始微泛涟漪的甲板。

　　没时间犹豫了。罗伊把朗扛在肩上，祷告千万别因此而遇上辐射或者传染病之类的倒霉事。他们很快聚集在机器人身边沉向地面。

　　周围的空气、景物和空间似乎也在改变。朗在罗伊的肩膀上抽动了一下，他赶忙抓紧。

　　就在运动过程中，一名士兵大声叫喊：“你们谁能告诉我——我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的！”

　　战舰一定是再度变形了。要不然他们就被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他们目瞪口呆地盯着一具巨人的遗骸。

　　这里面一定有段传奇般的故事。巨人身上的制眼依然完好无损，它显然是用某种防腐材料制成的。这个巨人大约五十英尺高，身上系着腰带和全套各式各样的装具。如果不考虑他的个头，应该和人类没什么两样。

　　他的嘴张得很大，看样子是经受了巨大的痛楚后才死去的；在已经发黑的制服背部有一个烧焦的洞，大小和扑克桌差不多，伤口附近的骨骼有很大一部分被炸飞了。

　　“他们肯定干过一仗。”一个士兵平静地说——这种情形他以前也见过。

　　朗又挣扎了一下，罗伊只好把他从肩上放下来“你好些了吗？博士……”

　　罗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朗的眼睛全部变成了黑色、只剩下深邃谴的瞳孔——没有虹膜，也没有眼白。他显得情绪高昂，正用一种不可名状的赞许之情望着周围的一切。

　　“是的，是的，”朗说道，大有深意地点点头，“我明白了！”

　　他没时间研究眼前的事物，因为机器人又在向前运动。罗伊拽住朗，大家继续朝前走。机器人把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角落。他们又和两名全副武装的战舰守卫者碰个正着。

　　一名士兵赶忙用火箭筒对准探测机器人右后方的怪兽，将它轰上了天；就在跟踪器的红线对准怪物并从它的闪闪发亮的装甲上得到反馈信息的一刹那，机枪手和另一名火箭筒射手也开了火。

　　插曲

　　你好好培我听着：无论是《自由与权利法案》，还是童子军的誓言，抑或是机器人三定则，遵循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得停止这套做法！任何能让我们达到权利巅峰的东西都是“好的”；而没有实际帮助的，就是“不好的”。明白吗？

　　 ——摘自罗素参议员给改选委员会财务负责人的指示

　　”总而言之，”海因斯上将正在做总结陈辞，“尽管遭遇到异常猛烈的抵抗，格罗弗舰长带领的小队仍然在没有遭受进一步伤亡的情况下安全地从战舰中撤了出来。”

　　罗素参议员喷出一口烟雾，斟酌着这份报告，“朗博士现在的情况如何？”

　　“看样子没什么大碍。”海因斯说，“他们要求再对他观察护理一段时间，但他本人显然决心要马上继续对外星飞船的研究。你知道他的脾气。”

　　的确如此。这个地球上最了不起的天才对于最为重要的问题有他自己的原则。

　　“我还想在这篇令我难以置信的任务报告后面增加一个部分。”海因斯毫不掩饰自己对它的怀疑，“格罗弗舰长估计他们在战舰里呆了六个钟头左右，当然他们的手表也确证了这一点。”

　　罗素吐出一个烟圈，“那又怎样？”

　　海因斯思绪重重地挠挠脸颊，“但驻守在战舰外的士兵的手表却显示，格罗弗小队只进去了大约十五分钟。”他在会议桌前重新坐了下来。

　　坐在首席的罗素参议员仔细考虑了一番。他知道在得到完垒论证之前，像海因斯这样讲求条理的军官是不会接受这样一份报告的。

　　罗素参议员相貌堂堂，他略微有些发胖，蓄着细长的八字胡。他举止热情洋溢，但绝非出自真心。他面部丰腴，一双手又白又软，小指上戴着一枚戒指。他有个高水准的裁缝，一个了不起的理发师和足够的政治权力，这些都对他成为即将成立的世界政府中最为重要的角色有很大帮助。

　　此刻，他正赏玩着克诺莎号航母的机密会议室里的陈设。“无论谁把这条战舰送到这里，将来他们总会把它要回去。即使他不来，其它势力也会跟来。”

　　他突然挤出一个笑容，“倘若不是它从天而降，我们就只能自己造就一出事件。这真是太棒了！”

　　会场里的其他政治贩子纷纷点头，他们也都笑得十分狡诈，一双双眼睛似乎被野心所点亮。

　　飞船坠落的时间真是让人瞠日结舌。不到一个月前，同样是这些人，他们还在各自的派系中谋划历史上最可怕的阴谋。当时他们正面临致命的危机——这场危机甚至可能毁灭人类自身。他们的妥协绝非出于仁慈，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

　　他们曾经打算策划一起人为的惨剧，一件可以制止战争并且把全人类划归他们统治之下的危机。他们甚至做了不少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准备工作，诸如大规模的瘟疫，全球性的粮食欠收，但它们的影响力都远远比不上穿越大气层降临到麦克罗斯岛上的星外来客。

　　罗素的笑容看起来越发邪恶了，“先生们，我并不认为开展这项注定要完成的工程是专权的表现！它可以让那些月光短浅的笨蛋看到，人类必须团结起来！”

　　必须在他们自己的监管下开工，这是不必阐明的前提条件。罗素知道这些政治贩子都明白这一点；而海因斯和其他奉行空想主义的傻瓜们却空怀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勇气，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于玩弄权术的人来说，为哪一方服务根本就不重要。当然，全球内战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渊源对他们也同样不起作用。在这些方面，罗素和其他政客的所作所为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抓住机遇获取声望和权力。罗素参加国际主义世界和平与裁军运动的原因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个人发展的机遇，假如没有这个条件，罗素就不会在这个组织向他做出政治承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加入，并且培植自己的党羽。

　　海因斯接着发言。“我们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行动．把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投入到这个项目中，以消化吸收飞船内部的科技成果，并将‘洛波特技术’——这是朗博士坚持要求采用的名词——用于飞船的重建工作。”

　　简直美妙极了！罗素想。由国家税收支持的巨额防务计划——它要比人类史上的任何计划都更加庞大和昂贵！这次机遇带来的好处是无法计量的，军方也会被该计划所牵制并且绝对服从他们的领导，政权也因此而更加稳固。而且这种不可思议的“洛波特技术”带来的好处将会使世界政府处于绝对权威和无法撼动的地位。

　　罗素皱皱眉，重新考虑海因斯这个人：他是个天生的军人，高度服从并且尽职尽责，但却有些单调乏味。

　　是的，海因斯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的确是这样。一旦地球的统一和重建工作完成后，就该决定让谁呆在最高领导层的问题了。

　　总会有办法的。比方说，海因斯不是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吗？是的，罗索想起来了：一个很朴索、很孤僻的小家伙，参议员想起了她的名字：丽莎。

　　不管怎样．一旦达成了目标，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压制海因斯和其他像他那样的家伙，当然还哿盯着朗，

　　至于这个爱德华上校，他似乎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他知道谁能带给他好处，就是他把机密消息透露给罗索的，而且他还注视着格罗弗和其他人的一举一动，爱德毕肯定能派上用场。

　　“是不是请朗博士进来？嗯？”罗素参议员提议。

　　朗很快就来了，他脸色苍白，身体瘦削，但却洋溢着一种踏实的力量和决心，只是那双黑沉沉的眼睛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哦，博士，”罗素热情地打招呼，“我们听说从天上降临了一个奇迹，是这样吧。但现在，我们只需要你直截了当地回答：这艘船能不能被重建？”

　　朗紧紧盯着罗素，那表情就像压根儿不从识他一样。也许罗素打断了他一条很重要的思路，一定是的。

　　“重建？当然没有问题。难道你认为我们现在正忙些别的什么事吗？”

　　这话简直就是在质疑罗素是否具有和其他人一样的最基本的理智。

　　不待罗素开口，朗就接着说：“你用的那个词——奇迹，我认为很恰当。但我要告诉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那是格罗弗舰长在我们最终从那条船里杀出来的时候说给我听的一件事。”

　　他故意停顿片刻，整个会场仿佛都收在他乌黑的眼底。

　　“格罗弗证说，‘这艘船把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博士，这真是一个奇迹。但历史告诉我们，奇迹总是要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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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祖父在孩提时期很喜欢一部电影。所以在我小时候，父亲就把我抱在他膝盖上一起看这部片子。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这部片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就是科学家兼飞行员爬上他那架充满未来气息的飞机冲着当地的法西斯党徒说“再也不要打仗了”那一段。我亲爱的，你知道我有多少次希望能够如此轻易地制止战争！

　　                ——摘自罗伊·福克少校写给克劳蒂娅·格兰特的书信





　　“焰火。”罗伊·福克少校轻声地自言自语。他把头向后仰，好让自己看清楚天空中绚烂的花朵，硕大无朋的太空堡垒一号遮蔽了天空很大的一部分，但他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蹿上半空的烟花，焰火绽放出的光芒照亮了麦克罗斯城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旗帜和条幅，随处都有乐队在演奏，成千上万的人们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和笑声。

　　烟花取代了炸弹。庆典替换了战争，罗伊点点头。“真希望永远都是游行狂欢和野餐的日子。战争，我可受够了！”

　　十年过去了，麦克罗斯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罗伊看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自从世界政府把重建外星飞船作为首要任务下达以来，给养和设备、建筑材料、技师和工人，还有他们的家属，当然也少不了军人——都空运到这个岛上。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就这样在船体周围建立起来。

　　他们还挖掘了一个繁忙的深水港，两艘航空母舰正停泊在里面。尽管它们体积十分庞大，但还是像罗伊一样被笼罩在那艘巨型战舰投射的阴影之中。直升机和战斗机从低空掠过小岛，向地球的新防卫者——太空堡垒一号致意。

　　罗伊再次瞥了SDF－1①号一眼。尽管已经过了十年，但每次看到它，罗伊的内心仍然充满了敬畏。现在，船体被漆成蓝白相间的颜色，外壳和上层结构隐隐泛着光亮，显得既圆滑又抢眼。宽阔的气泡形舰桥观测窗就像宇航服上的玻璃面覃，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这艘战舰正监视着整座城市的一举一动。

　　罗伊意识到自己正在思考这条船坠毁到地球之前到底是什么模样，而胡博士带队的攻关小组的工作成果和它原貌又相差多少。

　　可以肯定的是，朗博士和其他人已经完成了一项地球有史以来最令人诧异的科学成就。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完全吃透太空堡垒上的秘密，但这恐怕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况且他们恢复了SDF－1号的全部功能，并为地球政府提供所学到的技术，帮助他们建成了洛波特防御部队，这支武装力量简称RDF。

　　今天，平民们总算可以好好看看这个始终列在最高机密清单里的家伙了。

　　一群变形战斗机自由自在地飞翔，机翼处于后掠状态以获得较高的速度。他们是骷髅中队的成员，隶属罗伊少校指挥。“等着吧，得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拿手好戏。”他笑了。

　　【①SUPERDIMENSIONALFORTRESSONE，即太空堡垒一号的缩写。】

　　一列车队亮着大灯鸣着喇叭气派十足地穿越城市，向SDF－1号船坞方向前进。从预先编排的计划看，SDF－1号已经推迟了她的处女航。警车在前面开道，跟在后面的是一辆加长型的豪华车。街道上到处都是鲜艳的旗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今天的庆典感到欢欣鼓舞。麦克罗斯城的市长是个矮小结实，却又不失幽默的人。就在车队从身边呼啸而过时，他却板着个脸。文·哈维斯，小岛的器具供货商之一，此刻正站在他身边看着车队开过。

　　“有什么不对劲吗，市长先生？您哎什么气呀？”

　　托米·栾市长耸耸肩，“哦，经历了这么多年，我简直难以相信——今天，就是我们和这个大姑娘①的最后一面啦。”

　　两个人凝视着占据着小岛和城市大部分土地的巨大战舰：舰上的灯光在眨眼、在闪烁。

　　【①根据欧美国家的习惯，他们通常把飞机、舰船等交通工具当做女性来称谓。】

　　当然，SDF－1号只是进行试航而已。假如一切顺利，后面还会再安排一次短期的适应性巡航；但市长很可能是对的——谁也不知道太空堡垒什幺时候才能再次回到这个岛上。

　　而且，麦克罗斯岛肯定也不再是原先的麦克罗斯岛了。

　　“我们都会想她的。”文点头承从，“但看到她终于能启航远行的时候，您不觉得骄做吗？”

　　“当然了。不过假如试航顺利，我们都将面临着失业！”市长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

　　文也不希望结束他经营已久的生意，但他仍然对那场战争记忆犹新。他承认自己喜欢那个主意——把太空堡垒发射到太空去保卫地球。在他眼里，它比市长先生所预想的要好得多。

　　文叹了口气。许多人都忘记了麦克罗斯城设立的初衷，但是文仍然坚持自已对整个事情的看法。

　　车队喧嚣着远去了。

　　“好大的排场！”市长党满不屑地哼了一声。大家都知道．市长先生从未被邀请参加任何重要的庆典活动；世界政府的头头们总是把各种荣誉留给他们自己。

　　“格罗弗舰长看起来也不怎么开心。”文把他刚刚看到的情形告诉市长。他希望这能让托米·栾觉得好受些。

　　格罗弗的确不太高兴，罗素参议员和格罗弗并排坐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参议员不知疲倦地向人群挥手、微笑——但那只是职业政客冷漠无情的笑容。

　　他依旧面对着车外的人群，却头也不回地训斥道，“别哭丧着脸，格罗弗，这可是我们的大喜日子！要知道这些热情的市民可把你当作了太英雄，起码你得对他们挥手致意吧。”

　　格罗弗嘟囔了一声，用下巴顶住前胸，双手环抱在一起。他身着的军礼服装饰着他的全部军功章和勋表——这是舰长手下一位积极上进的联络官为他张罗的。这些年来，格罗弗获得的勋章和其它好处远比他应得的要多得多，但他并不怎么喜欢站在聚光灯下，也许正是他乖张的性情使然。

　　和以往一样，罗素总能找到些话说．也许参议员认为今天是他的好日子，而事实，那是窗外的人群辛勤工作十年的劳动成果。他们为了理想奉献生命，仅仅是为了和平，为了下一代人能够安居乐业。

　　“好吧，我照办就是。”格罗弗说道。他希望那些演讲者的丑态和政客们的互相吹捧别拖延得太久，此时此刻，格罗弗一心想的却是在外太空执行他的任务。

　　在SDP－1号上，到处都是繁忙的场面，当然，这些都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下。变形战机飞行表演队正待命起飞，而启动战舰的最后准备工作却未能按预定的时间表完成。通讯网络和战舰的内部通讯系统按照测试顺序逐个响应：发动机舱和宇航系统，通讯和生命保障系统，战斗机和支援中队，还有众多其它的单位。在这最后几天准备期内，数千名船员必须把上万个测试项目检测两次。

　　丽莎·海因斯中校走进舰桥，她的任务是确认启航前的全部准备工作都已就绪。海因斯上将的女儿一向认为，在工作中表现出的成绩和技巧以及比其他人更积极主动的奉献精神是一种荣誉。因此，每个人都知道，她能够提升到现在的位置绝不是出于上司对她的偏爱。

　　她已经为自己划出了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不到二十四岁的丽莎已经成为SDF－1号上的大副。毫无疑问，其中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她对战舰各个系统的熟悉程度——除了朗博士，再没有其他人比地能对船上的每一个螺钉和按钮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

　　她赢得了数不尽的荣誉和相当高的评价，在火线上的英勇表现也为她挣到了两枚勋章。有人说她太严厉，对任务过分执著和诚实，但从没有人对地获得这样高的军衔说三道四。

　　丽莎是个高挑、苗条的年轻姑娘，她肤色白皙，棕黄色的头发梳成一绺一绺的，优雅地垂在肩上。她停下手头的工作审视着整个舰桥，她的下属都已各就各位。

　　克劳蒂娅·格兰特似乎完成了手头的工作，此刻正坐在舰桥指挥台属于她自己的座位上向内部通讯终端喊话：“收到，发动机舱。明白。”

　　维妮沙、珊米和琪姆都是征募来的专业技术军官，她们也同样完成了舰桥的准备工作。

　　避免混乱和安排尽可能少的人员完成同样的任务是格罗弗对工作的要求。

　　维妮沙正在向计算机输入战舰启航时发动机舱的燃料消耗数据，琪姆已经完成了宇航系统的检测，珊米则负责人工操纵系统。她们都很年轻，和丽莎差不多——SDF－1号上的船员大多也都是年轻人，其原因在于洛渡特技术、新式武器和机械系统——这艘船上的技术都是全新的。而事实同样证明．在多数情况下，年轻人在接受这些新奇的原理方面要比叫那些老兵忘掉过去熟记于心的东西更为有效。

　　丽莎叹了口气，把头发掠到肩膀后面，朝她自己的座位走去。“庆典将在十五分钟后开始，希望舰长能准时抵达。听说他昨晚睡得不好。”

　　克劳蒂娅棕色的脸颊上现出了一个笑容，她的目光如同跳舞般在闪跃。“是啊，高级军官制也举办了一场告别晚会。没准他们整个晚上都在吹嘘那些战斗经历——你知道，他们总这样。”

　　丽莎赶忙藏起她恶作剧的笑容，“那昨晚你又在哪呢，克劳蒂娅？哼哼。”

　　克劳蒂娅警觉地岔开话题，“你说什么？”

　　”昨晚你没回宿舍，直到凌晨四点才出现，这说明了什么！昨天你一定也在晚会现场。”

　　克劳蒂娅仰起鼻子摆了个迷人的姿势。她个头比丽莎高，也年长她几岁，长着一头咖啡色的短发，她的模样充满了异国情调。

　　“你嫉妒了？昨天很晚的时候我和福克少校一起吃饭来着。”

　　丽莎原本只是想开个玩笑，她还以为克劳蒂娅昨晚抓紧时间在离开地球之前陪伴家人呢，没想到她原来是……于是大副突然发起火来。。

　　“克劳蒂娅，你竟然彻夜不归！难道你不知道罗伊和你今天都有飞行任务吗？”任务就是丽莎的一切，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这么重要的使命漫不经心。

　　发火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这跟克劳蒂娅对帅气、英勇的罗伊·福克的恋情有关——不是嫉妒，而是出于丽莎自己孤身一人的对比反差。它让丽莎感到种不可名状的困惑，一阵突如其来的空虚感使她对有生以来一直遵从的原则感到有所怀疑。一旦她为这种想法感到恐惧，赶忙用严格的大副准则压制这种思想，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控制。

　　但发火的可不只丽莎一个，克劳蒂娅把手按在后腰上摆出自卫的架势。“那又怎么样？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丽莎？这根本不会影响今天的任务，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况且你也不是家长！”

　　丽莎感觉自己的睑在发烧。“可你的责任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克劳蒂垭！”

　　谁也不肯在对峙中让步，克劳蒂娅似乎失去了耐心。要是她块头再大些，火气更旺些，恐怕设什么人能斗得过她——事实上她早就通过了徒手格斗训练。

　　“业余活动是我的私事，谁也管不着！”克劳蒂娅停止了对峙，但她的潜台词根明显：为什么不试着改变一下自己呢，丽莎？比方说放松一下。

　　很快，克劳蒂娅稳住了自己的情绪。“那，现在我们开工好吗？”她指指丽莎的工作台，“我们各自忙吧。”

　　丽莎犹豫不决，她还不习惯在冲突中撤退。此刻，她仍旧在气头上，但她意识到自己已经逾越了职权，就在这时，维妮沙有些害羞地说了一句：“丽莎她根本不了解男人，克劳蒂娅。她爱上了这艘太空船。”

　　克劳蒂娅忍不住酬嘴一笑，琪姆也根了一句：“对，你说的没错！”

　　这些话深深地刺伤了丽莎，她宁死也不会承认这种无稽之谈。她知道自己在战舰即将完工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冻鱼”的绰号。

　　然而在各项规定和条例之外，她和舰桥上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的女同僚相处得很融洽；而且格罗弗舰长对舰桥机组也不拘礼数，甚至采取有些纵容的管理方式——他像父亲一样对待她们，在这里，大家很容易成为朋友。

　　但是现枉，丽莎却感觉她的脸因为髓怒而涨得通红，“没什么好笑的。维妮沙，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克劳蒂娅的怒气显然还未平息，她打断了丽莎：“你言下之意是，我根本就没把任务当一回事了！”

　　珊米今年才二十岁，她是舰桥上最年轻的成员。看着朋友们争执不休，她再也忍不住了。“噢，别吵了！”她喊道。

　　她难过的样子略微缓和了这场冲突。

　　“一直抓住别人私事不放的可不是我。”克劳蒂娅仍然坚持不让。

　　丽莎也不想就这么算了，她突然大喝一声：“我警告你们……”也许是跟格罗弗在一块呆久了，不知什么时候她也学会了这一手。她刚开个了头，就意识到舰桥上面响起了另一个声音，这声音暂时打断了她的怒气。

　　克劳蒂娅作出一副淘气的表情，鼻子又翘得老高。

　　“我不想打断你，可我觉得你最好看看自己的监视器，中校？”

　　丽莎这才发现她座位上有个信号响个不停。她迈步赶去，努力要把这场争执抛到脑后，这时琪姆喊道：“一架未经确认的飞机，它正冲我们飞来，丽莎！”

　　丽莎看了看她的监视器，这架飞机正沿着事先安排的线路飞行，并发出了请求着陆的信号。既然众多环绕麦克罗斯岛巡逻的军用飞机没有对它进行拦截，那一定是出于和平目的的来访者。

　　丽莎打开通讯系统，尽量用平稳的语调和她的朋友们通话。她多希望这一天能够过得平平安安，希望试航任务能够完美地完成啊！可为什么其他人就不像她这样拥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意愿呢？也许她命中注定就是被众人排斥的怪物……

　　“请注意，沿1－0－7航线靠近的飞机．”她冷冰冰地说，“请验证你的身份。”

　　一个很年轻的男性嗓音从受话器中传来：“瑞克·亨特呼叫，我受邀参加今天的庆典恬动，邀请号是2－0－3。”

　　丽莎发现自己对这种琐事有些厌倦，但她还是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核实了一遍。SDF－1马上就要启航了，而她竟然被人当做航空管制员！

　　尽管满肚子不高兴，她还是回答说：“已经确认，是福克少校发出的邀请。”福克！丽莎一边避开克劳蒂娅的目光，一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嗓音把内心情绪的波动带出来。“请按照5－7线路着陆。”

　　“收到。”那个声音很轻快地回答，信号关闭了。

　　什么事情都得我击操心。丽莎喃喃地自言自语。他们把我当成看小孩的保姆了，竟然还冒出了个瑞克·亨特？


第四章

[image: 02]




　　好吧，大哥，这次你赢了。我去参加你们的庆典。看来我还得忍受盘旋在附近的各种军用飞机。不过请尽量别把节目安排得太沉闷好吗？

　　                  ——瑞克·亨特对罗伊·福克邀请他参加SDF－1号启航庆典的回答





　　在麦克罗斯岛的上空，一架在平常并不多见的飞机正按照启航日排定的飞行线路下降，此刻它正沿着丽莎·海囡斯指定的5－7着陆航线缓缓飞行。

　　这下瑞克·亨特可把SDF－1号看得更清楚了，他吹了声口哨。新闻报导和各类记述都没能准确地描绘出这个硕大无朋的家伙的真实体积。两艘托尔①级的超级航空母舰停靠在港口的舰队中央。它们比150层的办公大楼还要长，但是和庞大的太空堡垒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

　　【①扎欧神话中的雷神。】

　　瑞克看到几架他所见过的最先进的战斗机正在平滑如镜的天空中飞翔——洛波特技术战斗机，报纸上是这么说的。不管它到底是什么，瑞克再不会费陉罗伊·福克了——毕竟他为这个所谓的洛波特技术奉献了大好的青春年华。

　　经过十年的保密，地球联合政府终于同意向公众展示麦克罗斯岛上最神奇的技术突破。但对于瑞克来说，这不过意味着罗伊再也不必默默见闻地继续他的工作，也许他们之间的交情又能够回复到原先的水平。

　　瑞克平稳地操纵着他的飞机在拥挤的天空中穿梭，用不着借助计算机，凭他的天分和熟练的色行技巧就能轻松应付着陆飞行。这也是飞行员自豪感的一种表现。瑞克来自一个骄傲而又勇敢的家庭，飞行杂技表演就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是驾驶着高速表演机的无畏勇士。

　　瑞克今年才十八岁，但自从他进人发育变声期后就从未在比赛中输给别人。

　　他的比赛飞机是自己设计的，既小巧又敏捷。这是架单座飞机，座舱很宽敞，内饰是红色的，动力来自于一台巨大的隐藏在机身后部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瑞克给它起了个名字——嘲鸟。对于这个飞行杂技团里无可置辩的新星来说，这个稍显自大的名字却也恰如其分。

　　他把额上的黑发一撩，调了调茶色护目镜，很轻快地打开加力向SDF－1号俯冲。这个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家伙真是让人过目不忘……不过，看样子飞行员向公众露面的时间该到了，现在的主角是飞行员，而不是这个用金属堆砌起来的玩艺。

　　在月球轨道上方，一阵预警似的颤抖像蛛网一般传递到整个时空。但这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事实上，这场可怕的震动范围相当广阔，一支数量难以估计的庞大舰队正小心翼翼地向地球进发。毫无疑问，这一天将成为地球史上的转折点。

　　此刻，罗伊正站麦克罗斯岛SDF－1号的阴影下面。他根本设空关注那架在数千英尺高空飞越舰首的小型比赛飞机。军方人员正通过公众宣传系统①向上万聚集在这里的平民发布公告。

　　【①即下文经常提到的PA系统。】

　　“现在。我们将为大家献上一场精彩的飞行表演，它会向我们展示利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先进、神奇的战斗机。罗伊·福克少校、变形战斗机骷髅中队的队长将为大家怍现场讲解。”

　　罗伊在麦克罗斯岛上可是个名人，大多数居民郭很喜欢他。他身着制服，一头金发依然是那么浓密，更加显得魁梧帅气。罗伊在热情洋溢的掌声中走上前台，在麦克风前站定，干净利落地行了个军礼开始讲解。

　　“今天，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我们是怎样运用神慧把深奥的外星科技吸收、转化成自己的尖矛利盾。”

　　在他头项上，六七架威猛的变形战斗机离开机群开始做表演动作。

　　“请看二——四战机编队。”罗伊继续解说，这时二——四编队开始它们的第一组机动动作，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他们正以五百英里的时速飞行，飞行高度仅有五十英尺。他们将在区区几码的间隔里正面穿梭，是洛波特技术把这一切变为可能。”

　　罗伊满意地看着人群。所有的人都仰着头，目光集中在高速飞行的战斗机上。

　　真正的“好戏”就是靠它完成的。和利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战机的性能极限，精确飞行确实算不了什么。在此之前，平民们可能见过变形战机转换成“守护者”或者“铁甲金刚”模式；现在，洛波特技术的应用已经延伸到条件受限地区的军事训练以及代达洛斯与普罗米修斯两艘航空母舰的舰载战斗机海上训练当中。

　　这群人——普通的麦克罗斯岛居民理所应当地成为第一批看到SDF－1号建造计划最终成果的人，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远比那些投票确定在什么时间、花多少钱完成什么样工作的政客更有资格，固为对那些政客来说．钱不是他们出的，活也不是他们干的。

　　今天，所有关于洛波特枝术的谣言和假设都被一扫而空，人们最终会发现．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大家的想像。

　　他一边说，一边兴高采剿地想个不停。他期待着战斗机高速穿越全场的那一刻——届时，他的观众必定会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可是数秒钟之后他却发现，讲台下的人群并没有像他预料中的那样大惊失色。

　　恰恰相反，他们逬发出一阵大笑。

　　罗伊转过身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只见那几架现代化的超级战机居然被一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不知从哪里出来的华而不实的小型竞赛飞机冲散了二——四队形。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是架杂技表演机！“噢，不，不！”不用猜罗伊也知道里面坐的是谁——庆典邀请是他亲自安排的，但他现在已经后悔了。

　　罗伊一把抓过支架上的话筒，拨了拨开关，通过麦克风接驳了无线通讯网络。

　　“瑞克！是你吗，亨特？”

　　小型的嘲鸟号在罗伊上方缓缓盘旋而过，洋洋自得地晃晃机翼向他致意．他的回话也通过PA系统传给了福克少校。

　　“罗伊！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大哥，他们告诉我你现在已经是少校了。看来，在部队里往上爬可不容易哟！”

　　可罗伊却不领情，他怒气冲冲地对着麦克风吼起来：“你疯了吗？把你的破飞机开走！”他似乎忘了一件事——他的麦克风还接在PA系统上，因此台下的人也都能通过扩音器听到他们的对话，气急败坏的罗伊抬高嗓门大喊大叫，大家听得就更清楚了。

　　这么一闹腾，人群就更带劲了。他们哄笑起来，会场里越来越嘈杂。而此刻罗伊正朝着那架小小的表演飞机挥舞着一只拳头，另一手则抓着身边支架上的麦克风，那架势就像握着闪电朱庇特①。“亨特，等我把你抓住，我可……”

　　【①罗马神话中的天神。】

　　不等他说完，远程麦克风的下半部的支架突然掉了下来，朝他的左脚砸去。

　　罗伊及时地把支架捞起来——今年三十岁的罗伊是最年长的几位VT战斗机①飞行员之一，但他的反应却一点不比别人慢。他抓住了支架，却怎么也没法把麦克风安回去；他尝试着要把麦克风弄好，却忘了把后半句话说完。失败的挫折感快把他气炸了。

　　【①即变形战斗机。】

　　突然，他意识到台下的哄笑是冲着他来的，笑声越来越响，有些人甚至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一个坐在前排的年轻女孩吸引了他的目光。她约莫十五六岁，身材苗条、双腿修长，长着一张可爱的脸蛋，头发黑得像宁静的深夜，她站住一个笑得快喘不过气的小孩身后，没准那个小孩就是她的弟弟。

　　要是换了平时，罗伊也许会想办法吸引她的目光，再送给她一个微笑；但现在他实在没这个心情。罗伊的脸因为台下的嘲笑涨得通红，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一句丽莎曾说过的多愁善感的话：什么时候不好，怎么偏偏是今天？

　　罗伊终于用那双戴着手套的手把麦克风装了回去。他小声地对平台上的技师喊道：“嘿，艾德，请把线路调回对讲频道，不要接到其它系统上好吗？”看来今后要在维持通讯纪律方面教训他的手下会成为一个大难题了。

　　一两秒钟以后，艾德就把事情搞定了。

　　“你想干什么，瑞克，把我变成一个绝妙的傻瓜吗？”

　　罗伊可以听见他的老朋友话音里的笑声：“噢，这个世界上可没有绝妙的人，少校！”

　　尽管自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罗伊还是忍不住咧嘴一笑：那些听不到他们后半截对话的人显然都成了瑞克·亨特的支持者。

　　罗伊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击。

　　“你还是那个臭脾气，对吧，小弟？不过这可不是业余的飞行杂技表演团，我的战士可都是真正的飞行员！”

　　“业余的，嗯？”瑞克懒洋洋地应了一句。他朝远方瞥了一眼——他看到变形战斗机正排成钻石阵形向上急速爬升，准备做下一组“爆炸”机动。“我要你看看我的厉害，少校。咱们走着瞧。”

　　“别卖弄了，瑞克——小心！”

　　嘲鸟笔直地向上猛冲，惊险地擦过演讲台。它飞得那么低，以至于罗伊得蹲下身于以防被他撞掉脑袋。许多观众都趴到了地上，多数人都吓得惊叫起来。罗伊再次向前排的小姑娘瞟了一眼。她好像在发抖，但也很开心，一点受惊吓的样子都役有。

　　罗伊转过身，他看见嘲鸟号正在爬升脱离，刚才的俯冲为它提供了加速度。这架小飞机安全地飞离人群，飞机尾部风扇引擎罩外围的六个喷射加速器突然打开，强劲的火焰和风力把嘲鸟号笔直地向上猛推。人群“哦”地欢呼起来。

　　拖着火箭排放的尾姻，嘲鸟像炮弹一般赶上了阵形转换相对较慢的VT战斗机编队。

　　“快离开那儿！”罗伊急得大声叫喊，这次不用怕麦克风出他的洋相了。“死硬派”——过去他们就用常这个词来形容瑞克的臭脾气。

　　瑞克把功率加到最大，他无懈可击地穿入了阵形的中央，成为表演队形的一部分。变形战斗机爬升到预定位置后开始朝不同的方向呈拱状展开，整个阵形就像放大了的巨型烟花。

　　人群狂热地鼓掌欢呼，罗伊却再次挥了挥拳头。他很生气，却也在为他的朋友感到骄傲。

　　在外太空，庞大的舰队群正在收拢队形。人类的探测器根本发现不了它们，即使它们很快就会暴露，但对于地球来说也已经太晚了。

　　两种文明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完成，但在中间还有段尚未弥合的巨大缺口。科学的力量再次被施展在邪恶的用途之上。

　　嘲鸟号刚在地面停稳，罗伊就从讲演台上跳了下来。他急着要见瑞克，却忘了放下手上的麦克风。他猛拉了一把麦克风支架，却差点被信号线绊倒。罗伊向前拜跑，麦克风的信号线也像水蛇一样在他身后扭动。

　　瑞克升起了透明的座舱盖，玻璃顶棚在他的操纵下缓缓停住，前额的黑发在微风中飘动，他把茶色护目镜推上额头。“嗨，罗伊。”

　　罗伊却没心思跟他打招呼：“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吗？想找死吗？”。

　　瑞克跳出驾驶舱，满不在乎地摘下护目镜，把它扔进飞机座舱“嘿，别那么激动！”

　　罗伊这才发现手咀抓着的麦克风，后面还拖着几十码长的导线，这可不像是偶然的失误：他生气地把麦克风朝远处坚硬的跑道掷去。“这一手你从哪学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在杂技团吧。”

　　瑞克握住罗伊那双比他大得多的手，冲他笑了笑。“只是最基本的增压爬升而已，是你自己教我的，那时我还小得很呢！’

　　“啊！”罗伊想起来了，他抓任瑞克的上臂，想拽着他在跑道上打圈圈。

　　“嘿！”瑞克挣扎着，他发现旧时的回忆已经把罗伊的火气卸去了大半。

　　“我必须承认，那些飞行员们都很棒。”瑞克接着说。他抽回了自己的手臂，把自己的丝质围巾拉正，“不过还比我差点，这是毫无疑问的。”

　　罗伊做出一个快要呕吐的表情，“别跟我吹牛啦，瑞克。我知道去年的业余飞行竞赛中你又获胜了。”

　　“不是‘业余’，是民间竞赛！”瑞克立刻纠正，接着，他又带着满怀的喜悦继续说道，“事实上，我已经连续八年获得优胜了。不过这些年你又在忙些什么呢？”

　　“我一直在打仗！战斗飞行任务和空中缠斗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干掉了一百零八架敌机，所以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

　　“做一名杀手你还觉得很自豪吗？”

　　他们又谈到了这个辛酸的老话题。瑞克已故的父亲曾经是个非常出色的飞行员，但他拒绝服役参加全球内战。杰克·坡普·亨特其实也执行过战斗任务，但后来他再也不愿打仗了，他还把这种强烈的反战观念灌输给他的儿子。

　　罗伊停下脚步握紧了拳头，而瑞克却毫不停顿地继续向前走。

　　“你说什么？”要是别人敢这么对他说话，罗伊少不了要跟他干一架。可这次是瑞克，亲人一般的瑞克——甚至比亲人还要亲。

　　罗伊压制住怒火，快步赶上瑞兑。“作为一名军人，我必须在战争中尽自己的职责！”

　　他们在跑道上并肩前行的样子彤成鲜明的对比：罗伊穿着黑色和紫红色相问的变形战机飞行服，瑞克比他矮一个头，却身着耀眼的白色和橙红色搭配的杂技团表演服。

　　他们在一台售货机前停下了脚步。这台机器和瑞克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它出售一种叫做“派替可乐”的饮料。瑞克丢了几枚硬币进去，机器发出一阵怪响。他为自己取了一听冰镇饮料，另一听递给罗伊。

　　“你答应过我爸爸，战争一结束就回空中杂技团的，可为什么后来又留在了军队，罗伊？”

　　罗伊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缥缈。“你父亲的坠机事故，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回来是因为……洛波特技术实在事关重大，我无法抛下它。”

　　他拉开汽水罐的拉环，告诉瑞克一些有关他在麦克罗斯岛上的第一次任务和洛波特技术的事情。这些东西直到现在还属于高度机密，也许几十年后仍然如此，但他觉得自己欠了太多的债——欠已故的老坡普·亨特的债。

　　罗伊耸耸肩，“也许我的血液里溶进了什么东西，是它改变了我；不过我不敢肯定。”

　　瑞克皱着眉头，把身体靠在派替可乐的售货机上。“洛波特技术，它到底是什么？不过是更先进的战争机器罢了！”这时他听到小孩的哭闹声。“还有外星人——嗯？”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失去平衡从售货机上滑下来，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售货机从他身后移开了。

　　派替可乐售货机正殷勤地向那个七岁左右放泼耍赖的小男孩滑去。

　　“可乐！我要喝可乐！你答应过要给我买可乐的，明美，我现在就要！”他穿着仿变形战斗机飞行服样式的童装，这让瑞克很反感：他们竟然向这么小的孩子灌输战争意识！

　　罗伊四下看看想弄清楚争吵的来龙去脉。他突然对事态关注起来，因为他发现要跟小孩讲道理的“明美”正是那个刚才坐在前排的年轻姑娘。

　　身着红色短裙的她显得格外迷人。明美拽着小男孩的胳膊，不让他够着不断接近的可乐售货机。“詹森堂弟，别胡闹了！我已经给你买过一听可乐，你不能再要了！”

　　可詹森不买她的账，赖在原地不肯动。他喊道：“为什么？我要可乐——啊！”

　　让瑞克感到诧异的是，争吵变成了一场拔河比赛：明美边拉着詹森不让他靠近售货机，边喊道：“取消购买指令，请取消它，售货机！”而詹森却扭着身子着要摆脱她的阻拦，与此同时，售货机居然也绕着他们转圈圈。尽管它尽力靠近詹森，但还是跟不上明美的速度。它不懈的努力和灵活的动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直就跟有生命的东西一样。

　　“我可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东西，”瑞克眨眨眼。

　　罗伊莫测高深地笑笑。“洛波特技术具有影响它刷同物体的能力，有时甚至能对非洛波特技术制造的机器产生作用。”

　　瑞克咕哝了一声：“又是洛波特技术。”

　　“詹森，你再这样就不乖了！”

　　“我不管！”詹森都快哭了。

　　“也许买听汽水骗他回家是更好的主意。您说呢，小姐？”罗伊在一旁向她提议。

　　明美一边灵巧地挡住小男孩不让他接触售货机，一边回过头冲他迷人地一笑。罗伊看出这是个中国姑娘，但眼睛却是蓝色的，这可真奇怪，罗伊不喜欢蓝眼睛姑娘，还有，要是克劳蒂垭发现他跟别的姑娘搭讪，非吊死他不可，但话又说回来，这姑娘的笑容里有点什么，让他有点把持不住。

　　“噢！您就是刚才在演讲台上的那位军官！您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明美咯咯一笑，又赶忙板起脸挡到小男孩的前面。

　　“好啦，我们回家去！快来，詹森，别叫我打你屁股！”可乐售货机在屡屡碰壁之后似乎也没那么带劲了，她趁机把小男孩拖开。

　　“嗨，罗伊，”瑞克用一种挖苦逗弄的语调评论道，“看来我们的大情圣还是一点都没变。”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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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要原因在于，我们的目标星球出现了异常情况，这种异常暂时阻滞了我们的行动。有人认为我的失职也是原因之一，也们认为我的预警建议提得不够坚决。事实上，没有人能够仅靠动动嘴皮子来跟尊贵的布历泰对抗，你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至少在巨大的危机显现出来以前。

　　                  ——摘自拉普斯坦对艾克西多的访谈纪录





　　满天星斗放射出的微光在轻轻闪烁，它们像是因为恐惧而颤抖，如果星星也有知觉，它们一定会感到恐惧。

　　从宇宙空间跃迁而来的舰队乱作一团，这是大型能量场变动所造成的，时空扭曲和经纬错乱带来的麻烦还要再持续一小会儿。

　　现在，它们已经出现在精心选择的月球轨道预定点上，就像宇宙诞生时出现的第一个火球。

　　明亮的宇宙尘，灼热的新星和无数的宇宙流从时空的裂缝中喷涌而出，像一尊无与伦比的巨炮炸出的火花，燃烧着的流体以光一般的速度到达目的地，在接触三维空间的一刹那突然消亡了。

　　一团巨大的异物在闪耀的强光中像狂暴的彗星熊熊燃烧着。紧接着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爆炸。这是一场地狱级别的能量喷发，它从宇宙的裂缝向外撕开了个大口子，炙热而又狂暴的能量波从裂口涌出，逐渐成型。这些东西越变越大，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充满威胁。天顶星军队的舰队终于来了。首先出现的是天顶星军队的旗舰。一排排贪婪的光线从它的后部射出，照亮了它的轮廓——它足足有九英里长，还配备一个突兀的不规则形状的汽缸。

　　这艘战舰有好几艘太空堡垒每那么大，战斗机搭载舱、山一般厚重的装甲和难以估量的火力足以使它成为具有无限扩容能力的强力武器平台。骄傲自大的天顶星舰队在太阳系中展开了搜索，它们很快就发现了目的地，猎物正在那里等着它们。

　　这艘战舰纯粹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的，征服、战斗和毁灭就是它的使命，操纵战舰的种族也以此作为他们生存的惟一目标。

　　这艘旗舰就像活在深海的利威尔森①，它就是人类的梦魇。这条巨型鱼的上层结构组成了鱼鳃和硕大的鱼眼，探测系统则是它的脊椎，块状的二级火炮活像充满威胁的毒牙，数百码以外被照亮的观测舱就是它突出的复眼。

　　【①《圣经》中邪恶的海中怪兽】

　　旗舰后面，天顶星军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舰队正在集结。它们跨越了许多光年的距离，在扭曲的宇宙空间不断跃迁，最终来到这里。它们活像一群披着铠甲的海鱼，战舰数量之多足以填平大海。船体上鳞片般的装甲被漆成邪恶的绿色、棕色和黑色，惟有下部比较脆弱的部位呈现出病态的蓝灰色。

　　它们比天上肉眼能看到的星星还要多，尽管这支舰队正小心翼翼地推进，但从规模和实力看，它无疑是天顶星舰队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舰队在旗舰的引导下前进，尽管这一路它们没有遇到过能与之匹敌的对手，但打头的旗观仍然表现出十二分的谨慎。

　　如果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它们的谨小慎微：即便是凶猛的饿狼也可能命丧虎口。

　　为了追踪一只受伤的老虎，数十万艘战舰组成的大舰队超越时空来到这里，在旗舰后方集结。

　　在最高指挥官的旗艘上，体形高大却不失灵活的布历泰身着制服，站在透明的碗状玻璃观测窗后面凝视着他的指挥中心。即便在身形高大的天顶星人中间，布历泰也算得上铁塔一般高大的人物。和手下身经百战的勇士一样，布历泰不但体格强壮，而且还是个出色的战士。天顶星人都经历过特殊的进化过程，因此他的皮肤也和多数人一样呈紫红色——这种颜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黏土。

　　一道光束在半空中投射出目标星球的三维图像，那是一颗微不足道、也不值一提的小小蓝白色球体。实在没什么看头，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布历泰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冷冰冰的面罩、它由水晶和金属制成，覆盖了布历泰头部的很大一部分。他想起了许多年前佐尔死去的那段日子。就在那一天，太空堡垒消失了，可直到现在，他还是能够感觉到失败的痛楚。

　　作为一名战士，他信奉宿命论；战土对凯旋的渴求使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就要被他握住手中

　　布历泰冷冷地审视了地球一番。“搜索光束已经锁定了这颗行行。不过你能不能确定，它就是发射源。”他的嗓音既响亮又低沉，声波震动舱壁，引来一阵回音。

　　站在布历泰身边的是他的参谋艾克西多。尽管自己不在视线之内，他还是轻轻向布历泰敬了个礼——这种举动和他的日常习惯并不相符，“是的，阁下，我可以肯定。”

　　布历泰噘起嘴唇，他正在思考问题。“他们完全可能借助再次跃迁而逃脱。”到手的猎物完全可能再次失去，他几乎无法忍受这种痛苦的想法，但布历泰却丝毫没有把它流露出来。

　　“不可能，阁下，”艾克西多迅速回答道，“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再次进行超空间跃迁的迹象。”

　　真是野蛮，布历泰再次起回想起他族人中的那些叛国者以及他们涉险逃离的终过。“嗯……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他们只好着陆，以使修好那艘飞船。”他望着艾克西多，“我想这是个合理的解释。”

　　艾克西多谦恭地点点头：“我同意您的意见。很可能是这样，阁下。”

　　布历泰过去常靠自己的本能和演绎推算做决定；而这次，他和艾克西多——天顶星人中最聪敏的智者取得了一致。看来，这次他又猜对了。

　　布历泰琢磨了艾克西多一阵子：他个头矮小，和天顶星人的标准体形相比简直就是个侏儒，一个脆弱没用的便宜货。他形容憔悴，长着一双突出的、看上去似乎没有眼睑的眼睛，蓬乱的头发呈现古怪的红锈色。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天顶星法律和传统的化身，在战场上，他比那些高高在上的指挥官更有价值。除了这些美德，他还把自己的忠诚和近乎无私的奉献全给了布历泰。

　　布历泰简单地点点头，“很好。派一队侦察机探测一下这个星球的原始自然情况。”

　　在天顶星战士的精神世界里，效率是紧紧排在忠诚和战斗勇气之后的美德。布历泰一般很少用这个词，然而此刻，舰队中已有两艘重型巡洋艇脱离了大部队，朝着那颗毫无戒备的行星进发。

　　庆典现场，瑞克正站在SDF－1号的阴影当中。自从变形战斗机被公开展示以来，瑞克第一次能够如此靠近地观察它。因为有罗伊的陪同，瑞克得以通过战机外侧的围栏并被允许进行实际操作以了解它的性能。

　　“嚯！真是架漂亮的飞机，棒极了！”他羡慕地盯着飞机，尽管他对战斗任务一点兴趣都段有，但这并不阻碍他坐进座舱亲自操纵它飞上蓝天的渴望。

　　他抚摸着机身，“看上去真棒。它怎么飞？”

　　罗伊仔细考虑了一会儿。“嗯……这样吧，不如你自己爬上去看个清楚？”

　　“你没开玩笑吧？”

　　“啊噢，当然我会坐在后排座位。”

　　今天晚些时候倒是有一场专门为贵宾安排的变形战斗机飞行体验项目；但现在，他们恐怕还是轻微地违反了相关规定。不过，向瑞克展示变形战斗机的性能可能会使他改变对军队的态度；当然军队也同样需要像瑞克·亨特这样的飞行员。

　　瑞克正爬上梯子，好奇地盯着变形战斗机的仪表盘。

　　“操纵系统看起来艰复杂。”罗伊立刻接过话头，“我会负责把你教会。”

　　瑞克低下头看着他傻笑，“这个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只要你能飞得起来，我当然也没问题。”

　　罗伊哼了一声，“别那么自负！”

　　瑞克和罗伊分别在前后座舱坐定，罗伊递绐他一个红色的带帽檐的飞行头盔，当然，它也是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

　　瑞克把手中的头盔翻转过来，检视它的内部结构。“哇，这是什么头盔，里面又是些什么怪东西？”

　　“是传感器。它们能够接收你大脑内部的电磁活动信号。从某种程度上看，你也可以把它当成脑波读取器。”

　　这些柔软而又容易弯曲的传感器就像头盔内部的衬垫，它们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是要把自己的脑袋接到这些线路上，瑞克并不认为他喜欢这个主意。“它是干吗用的？”

　　“用来驾驶变形战斗机呀，小弟。当然，你仍然可以完全靠手动来操纵这架飞机，但这些活现在可以让这个小家伙通过高级控制系统来完成。”

　　瑞克踮起脚尖斜靠在座椅上，好让自己能看见坐在后排的罗伊。“我刚刚看过你手下的飞行员做的表演，还记得吧？可你们为什么非得戴上这么个‘思维帽’才能驾驶飞机呢？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罗伊告诉他：“这个秘密还不到可以公开的时候，除非当官的收回他们编的那一整套鬼话。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坐着的这架飞机完全不同于人类曾经制造过的任何其它型号的飞机——它跟嘲鸟号之间的区别，就跟拿嘲鸟号和一只鞋相提并论一样，完全是天差地别。”

　　“因为你并不只是在驾驶一架用洛波特技术建造的飞机，你必颁把自己的生命注入到这飞机当中。”

　　在人群上方，罗索参议员正高高地站在主席台上进行他的重要致辞，他的话音被放大了许多倍，回荡在人群中。声波传送到人海中每一个最偏远的角落，彩旗在风中噼啪作响，这一刻让所有的人都体会到工程结束时那种成功的喜悦。

　　“今天，是十年以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期盼已久的日子！现在，洛波特技术计划已经成为麦克罗斯城巨大的经济财富，当然它也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而发展的！”

　　格罗弗舰长正站在罗索身侧，在他身边还有其他几位显赫人物，格罗弗正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让自己做出打个哈欠或是厌恶地挥挥手之类的举动。他很清楚，罗素和他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他们自己夺取声誉以及不露痕迹地为他们在竞选中获胜铺路搭桥而已。

　　格罗弗挑剔地看了看天气，最后不得不咕哝一声表示满意。他已经等不及了，军方的其他部队已经在太空完成了部署，它们在等待SDF－1号的发射，此刻，它们正在为它的太空处女航巡逻放哨。但这些政客们并不在乎让谁在什么地方干等着，为了能在聚光灯下多呆一刻钟，他们早就把精确的启航时刻表搅得乱七八糟。

　　罗索还任继续他的演讲，一名联络官从后台出现，朝主席台上的格罗弗走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现在和将来，洛波特技术还能够为全人类造福。更不用说它对保证我们的母星——地球的重大意义了！”

　　联络官咬着格罗弗的耳朵小声汇报：“对不起，长官，太空观测站发来紧急信息。他们观测到一起怪异的闪光和爆炸，从辐射仪提供的数据来看，这股巨大的能量和太阳重力场的异常活动有关。”

　　尽管天气很热，格罗弗的感觉却像掉进了冰窖，“在十年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联络官点点头，尽力隐藏起他的恐惧感。“那正是外星飞船降临地球的日子。”

　　作为一名经验老到的指挥官，格罗弗很快就作出镇静的表情。“你最好马上核实。跟我来。”

　　就在罗素向大家介绍SDF－1号的指挥官——亨利·格罗弗舰长获得的种种荣耀之时，他却大步流星地走下了主席台。

　　罗索不知说什么好，对他来说，这可是第一遭。“回来！你还要对大家做演讲呢！”他大声喊道。

　　格罗弗甚至连头都没回。他哪来的时间演讲啊。

　　在SDF－1号的舰桥上，几位女士正在太空堡垒的核心岗位忙碌，她们奋力要把这突如其来的混乱情势理出个头绪来。

　　“它到底怎么了？”克劳蒂娅问。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法子调试仪器，但她仍然无法恢复对战舰系统哪怕一丁点的控制。

　　“克劳带娅，把读数报给我！”丽莎冷静地下达命令。在她们周围，警报器在喧嚣，指示灯在闪烁，故障频频出现，计算机也超出了负荷。

　　克劳蒂娅无助地看着她的一切努力付诸流水，“战舰上所有的系统竟然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开启了！”

　　这些突然无法控制的设备竟然毫无征兆地启动了战舰上的能源——飞船的超级引擎，它们早就被密封起来，就连朗博士也不敢轻易打开。与此同时，许多不同的外星仪器也和主控系统一起加入运转的行列。它们对SDF－1号下达的操纵指令让人感到迷惑不解。舰上人员完全插不上手，只能无助地观望。

　　“防御系统正在启动主炮！”克劳蒂娅惊恐地报告。

　　在巨大的舰首的另一头，庞大的马达变速装置正在嗡嗡地低呜，一双巨型悬臂向前移动，向两旁凸轮模样的大型装置上靠拢，成为战舰前端的一部分。悬臂在适当的位置锁住，像一只古怪的音叉。舰首在重建的时候就被移到更高的位置，现在，它笔直地指向麦克罗斯岛悬崖后部宽阔海面的上空。

　　丽莎的脑子在飞快地运转着：主炮以前从未发射过，没人知道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因此，这项测试本来是安排在空旷的外太空进行的。假如它现在就发射，那么它可能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应该比这艘战舰坠毁在地球上还要可怕。

　　与此同时，战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巨舰龙骨底下作垫块的巨石在轻微颤动。汽笛和高音喇叭发出的警报声震耳欲聋。

　　SDF－1号正在为主炮定位。丽莎发现了这一点，可是，它的目标在哪里？

　　“切断所有系统！”她向克劳蒂娅命令道。

　　克劳蒂娅连续数次扳动总开关，可是没有反应。她无助地望着丽莎，“它不起作用！”

　　舰首突然冒出一道眩目的火焰，橙红色的光芒照亮了舰矫，把她们摇拽的影子透射在舱壁上。

　　在两只向前突出的吊臂中间和四周，橙色的火舌不断地前后奔流、旋转和扭曲，难以估算的巨大能量像瀑布一股倾泻而出，聚集住吊臂尖端。火花劈啪作响，仿佛急切地想奔赴自由的彼岸。

　　这个时候，丽莎才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突然，舱门打开，格罗弗急切地冲了进来，不料脑袋却在门框撞了一下。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对民众作信誓旦旦的演讲上——这些人重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机械战舰，可就是偏偏没有为它留下足够的顶部空间。

　　“舰长，主炮就要发射了！”

　　格罗弗花了几秒钟时间对整个局势作了估计。不过从他的表情看来，丽莎知道他和自己一样困惑。

　　“我无法控制设备！”克劳蒂娅告诉格罗弗，“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非常时刻，丽莎为她自己上了一堂骇人的课程。无论在高等专科学校、军事院校还是高层领导学院学过什么，你总有碰到束手无策的时候。

　　吊臂上的能量风暴不断累积，终于被猛抛出去，大地都颤抖了，主炮发出的巨响就像数百万只恶魔在高喊。无坚不摧的能量大爆发撼动了吊臂。

　　光球喷薄而出直射远方，形成一道毁灭的洪流，一条和SDF-1号一样宽的火焰之河从麦克罗斯城向外直射而出。

　　丽莎先前以为光球所到之处必然全部毁于一旦，连聚集的平民都无法幸免，然而它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光球越过悬崖，从海上惊过，海水被蒸发成蒸汽，它们在高速旋转中不断膨胀，水汽凝结的云朵正缓缓上升，它们显然并不满足于在海面上存在区区的几个钟头。弹道是笔直的，而它下面的地球却是网球形的，威力巨大的能量像长矛般刺向字宙深处。

　　丽莎·海因斯正在记录城市的受损情况。麦克罗斯城完整无缺，没有遭到丝毫的破坏。他的父亲也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好好地活着。更进一步的消息正通过望远镜和监视器稀源源不断地进入舰桥。

　　天顶星军队的重型巡洋舰正向看似无害的地球逼近，它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毁灭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炫目的能量像被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控制住似的，竟然分成了两股。

　　两道光束顺着两艘重型宇宙巡洋舰的中轴线把它们给洞穿了，装甲、武器、船壳以及上层结构和其它部分都在光束击穿战艇的刹那间汽化，战舰的外壳像过热的煤气罐纷纷剥落，残骸从内向外猛烈地爆炸，消失了，最终什么也不剩。这些物质转瞬之间就转化成明亮、耀眼、充满巨大能量的光球。

　　布历泰正冷漠地站在他的指挥所里，双臂交叉在宽阔的胸前。他亲眼目睹了那道光球怎样击毁两艘重型巡洋舰的全部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那艘船就在这个星球上！”这次他不需要再向艾克西多征求什么建议了，“所有战舰开拔，务必小心谨慎！”

　　天顶星舰队展开合适的阵形，黑压压的舰群向前方推进。它们已经接近了目标星球。

　　在SDF－1号的第一次发射之后，被烤得火热的空气在海面上扩散开来，海鸥也在不停地惊叫。

　　格罗弗正站在舰桥的碗状穹顶下——它被人们戏称为“风挡玻璃”——格罗弗几乎把脸整个儿贴了上去，他的目光扫视着眼前的汽雾，祈祷般地舒了一口气——感谢上帝，城市没有受损。

　　“磁性效应正在增强，”珊米报告说，她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一支舰队突然直接出现在太空，只有少数几艘太空船还靠在涡流附近。”

　　“我们再度恢复了对所有系统的控制，长官，”克劳蒂娅冷静地向大家宣布：“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长官？”

　　格罗弗突然觉得自己变得苍老起来——甚至比这艘战舰，这个岛屿，比这片茫茫大海还要苍老。他确信自已已经大致猜到了个中缘由。不过即使是面对这些自己完全可以信任的舰桥机组成员，他也不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没猜错的话，整个星球的命运现在就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了。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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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发生的那一天，格罗弗舰长对危机的正确处理方式为他赢得了荣誉，当然这受世人公认的荣誉是他应得的，然而众多男性历史学家却往往掩盖了格罗弗自己曾经坦言过的一个事实：要是没有舰桥上的女性机组成员表现出的胆量、勇气和专业素质，洛波特战争很可能会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立刻结束。

　　                    ——贝蒂·格瑞尔，《前女权运动与洛波特战争》





　　地面已经停止颤动，天空晴朗无云。变形战斗机的震颤停止了，瑞克也恢复了他一度中断的呼吸。他的肺告诉他，现在的空气要比往常烫得多，事实上情况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糟糕。

　　他回过头，心服口服地问罗伊：“哇，你们干吗要这么夸张地放焰火？”

　　焰火！罗伊可不这么想。他回答说：“不知道，不过我最好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这等着。”

　　他把飞行头盔，那顶“思维帽”——瑞克是这么称呼它的——搁在一边，爬出了战斗机座舱。罗伊此刻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瑞克呆在哪儿才安全——他希望瑞克能够和在麦克罗斯岛外边一样安全，他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人类能够为了备战而献出一切。

　　“空间监视器的报告传过来了，”珊米叫道，“它显示我们的主炮击中了目标。”

　　“我已经收到了，珊米，”丽莎打断她的话头，观察她的显示屏，“是两只大型物体，可能是太空船，但不知道从哪来的。它们正向地球逼近，距离我们两百英里。”

　　格罗弗不知不觉地点点头。战舰的高度可能已经改变，那么这道光束瞄准的目标就是——什么，光束竟然偏离了几个弧度？SDF－1号刚才并设有移动，它只是在那块坠到地表时就存在的龙骨垫块上抬高了一些而已。巨炮的发射轨迹也显示出一道不可思议的长距离，它大大超出了主炮射程。然而，这次主炮发射和一系列事件可能只是一种预警信号，或是某种直觉，或者……也许大家都忽视了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太空堡垒的建造者似乎对时间有很好的把握，他甚至能预见到来来，可是，他能预见到现在这个非常时刻吗？

　　“两只物体都被摧毁了。它们被光束命中，打得粉碎。”克劳蒂娅说，“负责地球轨道作战任务的部队正在进行防御部署。需要增派铁甲一号和铁甲十号吗，长官？格罗弗舰长？”

　　格罗弗突然笑起来，他笑得很夸张，连肩膀也抽搐个不停。珊米、维妮沙和琪姆互相换了个眼神，克劳蒂娅和丽莎也对望了一眼，意识到她们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假如格罗弗舰长——她们力量和沉着的源泉——都无法把握住自己，那一切就全完了。

　　“舰长，您没事吧？”丽莎斗胆问了一句，“你在笑什么？”

　　格罗弗止住笑声。拳头猛击在观测玻璃的突起部分上。“太明显了！我们早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当然是一个陷阱！”

　　克劳蒂娅和丽莎异口同声地问：“陷阱，长官？”

　　“是的，这是战争史上最古老的战术之一！打个比方，交战的一方，住往在撤退的时候留下隐藏的炸药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引诱对方暴露自己的位置。”

　　他的牙齿咬紧了已经熄灭的烟斗，“主炮自动开火，就意味着敌人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了，近得能直接造成威胁。”他从制服的胸袋中揪出小烟袋。

　　“格罗弗舰长！”珊米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以为又出现了什么新警讯。

　　“舰桥上禁止吸烟，长官！”珊米说，“请严格遵守规定！”

　　克劳带娅轻轻呻吟了—下，把手按住额头，丽莎这才意识到珊米在这一点上谁的帐也不买。

　　“我只是叼着它，并没有打算点着。”格罗弗辩解道。

　　指挥所里异样的气氛就这样被珊米驱散了。看来舰桥里家人般的氛围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现在，疑惑已经一扫而空了。格罗弗吼道：“所有战斗机紧急起飞，同时通告所有营房！我命令：发布红色警报！”

　　战舰下方，人群不知所措地到处乱窜，而各式直升机和其它飞行器却掉头飞回战斗岗位报到。不过转眼之间，飞行员们就已纷纷奔向他们的战机起飞升空。航母上的弹射器一刻也没闲着，而SDF－1号自身搭载的飞机也从战舰内部的跑道冲上蓝天，战机群在飞船上空上构成了一道防御盾。

　　除去宽大的武装太空船本身，人们还依据洛波特技术的某些原理设计了各式各样的飞行器。现在，截击机和攻击机也正从港湾起飞奔赴它们的战位。

　　就在不久以前，地球防御系统才刚刚探测到敌人的初步动向，现在超视距系统已经确认了这批外星采客；而在另一头，天顶星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一位天蝎式截击机的飞行员正通过TAC网络①向铁甲一号报告：“敌舰正从9——0方向靠近，即将接敌，开火！”

　　【①战术空军控制网络。】

　　一群天蝎式、虎鲨式以及十多架其它型号的太空战斗机四处搜索不断逼近的巨型外星战舰，它们冲进了敌舰的第一波攻击阵形。

　　各种型号的导弹——锥式、打桩机式以及猫鼬式，它们在极远的距离之外就被发射出去，立刻消失在视野中，只有尾部推进器发出的亮光能够被人看见。失重空间里特有的球形爆炸形成的火花在黑暗中闪现，爆炸一个接着一个，密集得像田野里散开的蒲公英。

　　天顶星军队打前锋的战舰顶着密集的火力向前进发，他们的伤亡微乎其微，被打开的缺口在数秒内就被填平了。阵形开始展开，一场恶战就此开始。

　　铁甲式战舰已经用完了它们所有的导弹、激光和动能武器——包括链式机炮、自动火炮和其它人类的主要武器；而天顶星军队的装备比他们精良得多，战舰的尺寸也明显比防守方大一个级别。尽管这些地球制造的战舰也采用了少量的洛波特技术，但根本于事无补。

　　地球防御部队不惜牺牲拼死抵抗，但技术上的差距使得战事高下立判。

　　在指挥舰上，布历泰正一脸严肃地研究那道光束击中巡洋舰的图像和屏幕上显示的其它相关讯息。他能听见参谋对整个情况的介绍和说明，但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它上面。

　　“相当顽强的抵抗，长官。”艾克西多向他汇报观察的结果。

　　“是的，”布历泰表示同意，“可是，为什么他们还在使用这么原始的武器？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突破了他们的防线，他们竟然为此付出了这么巨大的伤亡，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一定在耍什么阴谋，毫无疑问。”

　　艾克西多考虑了一阵，“是的，的确令人费解。”

　　布历泰转过身看着他，“也可以说是不可理喻，不是吗？即使是你，也会这么看吧？”

　　“这里面肯定有它的原因，而且个中缘由我也无法参透。当然，洛波特统治者……”

　　他被负责操作危机预估计计算机的操作员打断了开头，那是一份紧急报告：“布历泰指挥官！两艘巡洋舰级的敌军战舰正迅速接近，很可能就是向我们发动导弹炮攻击的那两艘。”

　　布历泰笑了笑，一只独眼泛着冷光，“消灭它们！”

　　特别设计的主炮和辅炮——定向粒子束和分子分解器，它们都是令人胆寒的远距武器——开火了。

　　铁甲二号被第一发光球击中，在它周围还跟着数百条如同长矛一般的蓝色光束。它竭力躲避着弹幕，但平房大小的装甲和上届结构开始纷纷剥落，小型的护航战机则被炮火彻底分解。

　　布历泰焦急地等待着敌人强有力的反击，他已经失去了耐心。也许敌军在为实施某个秘密计划而在犹豫是否该使用反射武器；然而放着先进的武器不用，却让自已的战士白白地牺牲在这场大屠杀里，实在是荒谬。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知为什么，这场战斗的胜利要比他预计的容易得多，现在，第一发炮弹已经落到了地球表面。布历泰感到很惊讶，“这些白痴，他们简直像不会使用武器的白痴！弹幕射击，全舰开火！”

　　天顶星指挥舰再次消灭了阻挡在它们前方的炮台，铁甲二号立刻在各个不同的部位被洞穿了上百次，敌人的光束就像用碎冰锥对付一个雪茄盒子一样轻而易举地把它戳穿了。

　　完整的船体立刻被破坏，内部重力系统和舱室开始漏气，巡洋舰的空气也被茫茫太空吸得一干二净，船员和其它设施像玩具一样被那股力量抛得到处都是。更加密集的炮火把轨道防御指挥部的骄做打成了筛子，并摧毁了它的动力舱。片刻之后，它在可怕的能量泄漏中消失了，周围那些较小的战舰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

　　丽莎的脸色比以往更加苍白，她尽量保持平静的语调向格罗弗报告：“铁甲二号被摧毁了，铁甲十号也严重受损。长官，其它部队同样遭受了惨重损失，轨道防御部队再也无法承担防御任务，外星人的舰队正逼近地球。”

　　格罗弗在指挥椅上坐下，手掌擀成塔状，好把下巴靠在大拇指上。“我真希望这辈子永远都不要有这一天。SDF－1号把地球从自我毁灭中解救出来，我们实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可现在，它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威胁。我们要面对的是外星人的致命打击。而且他们的战斗力强大得难以估计。”

　　亨利·格罗弗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第一次对SDF－1号的残骸进行调查时的情景。奇迹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一次，代价将会很高，很高。

　　克劳蒂娅、丽莎和其他成员迅速交换了一个忧心忡忡的表情。

　　“真希望这场战争只是件往事。大伙也都会这么看吧。”格罗弗抬起头把注意力移开。他的表情就像一位在守夜的最后一刻停止祈祷的骑士，准备抬起晃眼的战刀和闪着寒光的盾牌。

　　“不过我们得得再次面对它，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站了起来，肩膀向后张了张。一道嗡嗡作响的电光在流动，这道电光片刻之前还不存在。格罗弗的身形突然高大起来，就像一棵结实的老橡树。

　　“好，下达命令，出发！”

　　“是，长官！”丽莎干脆利落地向下传达命令：“所有军职人员，请按照‘瑟特’应急计划进行部署。”

　　丽莎的话音传遍了小岛的每一个角落，更多的变形战斗机从地面起飞，岛上的情形就像上帝的《终战之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在4－1－2区遭到外星入侵者的攻击。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

　　罗伊·福克赶忙爬上他的战斗机，扣上了头盔。他都快喘不过气来，嘶嘶地发着怪声。给这些骷髓中队的小伙子们进行起飞前的准备已经让他忙了好一阵子，现在听说又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罗伊突然发现，他竟然把表演机上的瑞克给忘得干干净净！

　　他很快冷静下来、瑞克乘坐的那架飞机是被分派用作公关的，不太可能会有哪个怒气冲冲的飞行员把瑞克从座舱里揪出来暴打一顿，所以，他呆在那儿应该和其它地方一样安全。

　　丽莎的语音响彻整个机场，罗伊对此并不在意，不过他内心深处还是忍不住期待发布命令的是克劳蒂娅。

　　接着罗伊开始忙自己手头的事情——把头盔上所有重要接口连接到他的脑袋上。他打开战术网络系统．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甚至有些烦躁的口气喊话。在某些情况下，阵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失去骑士风度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这是他们这一行的传统。

　　“好啦，小伙子们，她说的你们都听清楚了，这回可是动真格的了。”罗伊懒洋洋的声音简直像是在打哈欠。

　　天空中布满了高速穿梭的飞机，它们正飞向各自负责的划定区域。上百架飞机继续从航空母舰和岛屿上起飞，航母也做好封锁海面的准备，使敌人无法集中火力展开攻击，不过这还得花些时间，况且，有这些盘旋在高空的战斗机保护，地球在外星人的聚力一击下也绝不会显得那么脆弱。

　　丽莎的声音传进罗伊飞行头盔的耳机里：“野狼中队已经升空，骷髅中队准备起飞。”

　　“骷髅中队准备就绪。”罗伊知道他手下的飞行员不但可“通过TAC网络听到他的话，同时也都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迅速竖起大拇指，“好啦，小伙子们，是时候了！”

　　更多的战斗机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滑跑，他们打开发动机，在航母中部弹射器的帮助下升上天空。在战机下面，是飞船的飓风型船首。

　　“我们上。”罗伊·福克懒洋洋地说。洛波特技术铸就的引擎开始尖啸。

　　“他们的部署可真是混乱！”布历泰叫道。他正通过远距扫描仪观察麦克罗斯城，军队和平民——他们的拥挤程度让人难以想像！“这些人对太空战的策略肯定一无所知l！”

　　这幅传感图一直显示在屏幕上，直到另一幅把它替换下去——它是由分析计算机锁定的。布历泰斜着身子好让自己更靠近指挥部的鱼缸状外表面。

　　“这是什么尔西？是太空堡垒！不过——它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艾克西多在布历泰的询问下接过话题。“看样子它被完全重建了，也许就是这个星球上的居民干的，”

　　布所泰用拳头顶住自己的嘴唇，“靠这么原始的技术，怎么可能俘虏一艘用洛波特技术建造的战舰？”

　　艾克西多用他大而突出的眼睛盯着布历泰，怪异、微小的瞳孔像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催眠。“也许它坠毁在这个星球，后来他们就把它翻修好了。”

　　“那你怎么解释现在这批船员？佐尔手下的那帮叛徒绝不会让他们占领那艘船！”

　　“也许他们在和因维德人的战斗中被消灭了，要么就全部死于飞船坠毁。”艾克西多巧妙地作出了解释。

　　这个答案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布历泰立刻意识到这点，便没有再加以反驳。他为自己拥有艾克西多这样一个朋友和参谋感到庆幸。

　　“虽然如此……”指挥官踱着步，这些“原始人”却让他感到有一点害怕，这个想法搅乱了他的思路。“这艘船一定被严重损坏过，而光靠原始人的技术水平是不可能修复它的。”

　　我们天顶星人傲慢自大的毛病是一代比一代更加根深蒂固。艾克西多想，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有了答案。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

　　“我明白，长官。可是我们好像得不出其它说得通的解释。这是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飞船，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拥有了……”

　　“反射武器！”

　　”千真万确。这一点使得他们成为相当危险的敌人，我们的行动必须极其小心谨慎。”

　　布历泰转身背对着显示屏上的光束，发出野兽般的怒号，他头上的面罩和器械也跟着共鸣起来。

　　内部通讯系统传来指挥中心协调员的声音：“发现微型目标，长官。我们的战斗机已经起飞！”

　　布历泰和艾克西多望着屏幕上太空堡垒的画面陷入了沉思。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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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飞行日志上曾经有某人在初次驾驶VT战斗机时的表现能够胜过瑞克·亨特的记录。但我至今还没见到过。

　　                                 ——扎查理·福克斯，《初级VT战斗机教程：人机合一》





　　各种型号的天顶星战舰紧紧地扼住了地球的天空，它们保持着一丝不乱的阵形向麦克罗斯岛及其附近水域进发。外星战舰的乘员们满怀信心，在这个星球的外层防线上如此迅速地取得压倒性胜利使得他们的野心越发膨胀。

　　战舰俯冲时划出的明亮轨迹使它们看起来就像天上数不清的雨滴。他们对这场即将轻松取胜的战斗和迅速夺取那艘太空堡垒的任务踌躇满志——按照布历泰指挥官的命令，它必须完好无损地落人天顶型人手中。许多年以来，这些入侵者始终遵循他们自己的作战方式，而且漂亮地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然而刹那之间，形势却起了变化……预期中的击溃战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短兵相接。

　　SDF－1号的导弹系统在它上空形成了一道防护伞，这些导弹几乎拦截了外星人的所有火力，半空中到处都是爆炸的火光。在此之前，天顶星军队的各式战斗机还未被这些战斗缠住手脚。现在，这一擅长战斗的种族的精英们发现了一件让他们很不高兴的事情：这些原始人的确悟出了洛波特技术中的不少东西。

　　地球上空俨然成丁一座屠宰场，然而大规模伤亡才刚刚开始。

　　瑞克·亨特舒服地着打盹，现在，他终于醒了。是不是变天了？——他明明听到了雷声——也许他本该把座舱盖好，也许这令他惟一忘记的事情就是身处何处，他耳朵里听到的尽是些烦人的声音，这声音带着某种威严，她锲而不舍地跟他瑞克过不去。

　　“SDF－1号控制塔呼叫VT120号。你怎么还呆在地面展台？战斗警报已经发出了！你为什么还不起飞？”丽莎·海因斯手头的事多得要命，去叫醒一个迟钝的战斗机飞行员上天显然是需要她干预的问题中最次要的。可事实却是，她偏偏不得不抽出时间来处理这种鸡毛蒜皮的琐事，她都快被气疯了。

　　瑞克叹了口气伸个懒腰，把脑袋上的头盔往后推了推，斜过身子迷迷糊糊地朝仪表盘上的一个小显示屏眨眨眼。他看到一张年轻女人的脸，她正愤怒地瞪着他；她脸色苍白情绪激动，显得很不耐烦。很多人，尤其是异性通常会认为瑞克·亨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根据这一事实，瑞克立刻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不管她是谁，这人不但长得一脸苦相，而且还有一副乖戾的神情。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对吧，女士？”他突然意识到远处传来的是爆炸声——不是打雷，那是交火的讯号。市区也着了火，浓烟滚滚，有不少地方遭到了破坏，人群四处逃散，加油机、武备机和领航机也忙碌地飞来飞去。就在这时，半空中……

　　那些纠缠在一起的飞机尾烟意味着什么，飞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发出的火光和爆炸还有那些天空中的追逐者又代表了什么……

　　“嗯？这是在干吗呀？”瑞克·亨特轻声自言自语。一群人围在他乘坐的飞机四周，好像在为他做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别再浪费时间了！”小屏幕上那张苍白的脸又在斥责他，“马上起飞，回到你的战友中去！现在战斗机中队的编制已经比以前扩大了！”

　　瑞克磨磨牙，“我怎么起飞？跑道已经被炸毁了！”

　　跑道确实被毁了。它不但尾天顶星人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极少数几个被命中的目标之一。屏幕上那个年轻女人的表情显然是在控制自己的怒火。

　　“二号跑道仍然可以使用。战机上的武器已经装载完毕，在待命模式下飞机引擎很快就会过热，你还是马上准备起飞吧！”

　　一经她提醒，瑞克才注意到飞机引擎高速运转发出的低鸣。他能感觉到引擎就安在他座椅底下，但这种感觉跟他以往的经历完全不同——尽管他曾听人说过。

　　瑞克斜靠着仪表盘向外张望，这下他可以确定变形战斗机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外挂点和武器挂架都吊装上了各种武器。飞机本身也搭载了一些他无法形容的古怪的囊状物。

　　接着，一位地勤人员走了过来，站在登机架上。“准备就绪，长官！祝您猎杀愉快！”他又做些其它的操作，座舱盖缓缓降了下来。

　　瑞克本来打算把事情说清楚，并且向军方承认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他完全有时间这么做——他不是一名军人，本应在军方的指引下到防空洞里避难的。可澄清事实就意昧着他必须承认不会驾驶这架他坐过的飞机，这是瑞克无法承受的耻辱。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本来就与此事无关——他只是个前来观摩的乡下孩子罢了，就像那些跑来看他的飞行杂技表演的呆子一样。

　　一旦你把自己看作世界上最捧的飞行员，要承认上述内容就变得极其困难，更何况小屏幕上还有个火冒三丈的女人。

　　“噢，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

　　瑞克深深吸了一口气，握住控制杆，并把脑子里的东西快速温习了一下。他回忆起罗伊告诉他的全部相关内容。他上下摆动升降舵，然后开大了节流阀，飞机在地面上滑行。他把机头向上拉，战斗机几乎完全靠尾部支撑起来，样子像只翻倒了的彗星。

　　一枚天顶星导弹在他几秒钟前的停机位炸出一个十字路口大小的洞。瑞克不禁开始祈祷，希望刚才耶些地勤人员在为变形战机做好起飞准备之后都已及时撤到了掩体。

　　“哇，一只不折不扣的蝙蝠。”

　　他把变后掠翼调整到攻击角度，翼尖就像弹道学原理所描述的那样拉出两道细细的、蛛网般的白线。尽管他不愿承认，但事实上瑞克并不完全是被胁迫的。他感觉自己像坐上了火箭。

　　瑞克驾机钻出云层，却发现自己身处广袤的战争漩涡之中——这恐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缠斗了。“哇——啊！”到处都是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军用飞机。这些飞机的某些设计是瑞克从不曾了解过的——不是它们的气动外形，而是闪电般的速度和空前强大的火力，火花在他周围爆炸，冲击波把飞机都撼动了，这时TAC网络中传来一个熟悉的懒洋洋的声音。

　　“骷髅队长呼叫变形战斗机中队。立即拦截新一波入侵者，它们在4－2－8防区出现。战机密度太大，大家散开阵形。注意，别把僚机给丢了！”

　　“罗伊！”他惊叫一声，气都快喘不过来了。瑞克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一架绘着骷髅标志的变形战斗机把外星侦察机炸成个飘在半空的破罐子。

　　飞机残骸炸得到处都是。在太空和大气层的交界处，被击中的双方的飞行员都发出痛苫地哀号。

　　空中格斗对人体承受能力的要求是常人难以想像的，TAC网络里充斥着高声的喘息和低声的呻吟。长期的训练把飞行员的下半身肌肉练得很结实，他们的腿就像铁铸的一样，内脏也紧紧吸附在脊椎附近。他们把所有能防止脑部供血不足的法子都用上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大脑远比心脏更需要血液。

　　飞行员的血压是很吓人的，在高G①机动过程中，他们必须靠短促的呼吸获取足够的氧气。

　　光是从TAc网络传输的通讯内容来分析，你会感觉那是八到十十队正在争夺摔跤锦标赛的冠军。

　　而奖品，就是地球。

　　【①即重力，例如5G即5倍重力。】

　　“嘿，福克！我想你不会介意告诉我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这时，罗伊刚刚干掉紧跟在骷髅八号尾巴后面的家伙。他把通讯显示器拨到一对一模式，却看到丁瑞克·亨特的脸。他不得不承认这让他着实大吃了一惊。

　　“做战斗机飞行员的感受如何？”

　　“你说什么啊，大哥？我可不是战斗机飞行员；情况是这样的，我……啊！”

　　就在他拖长了声音叫喊的同时．一道亮光穿过了瑞克的痤舱盖，罗伊显示器上的讯号立刻扭成一囝。显示器关闭之前有过几次爆炸，用战斗机飞行员的行话解释，瑞克已经被“关掉”了，而所谓的关掉，就跟完蛋没什么两样。

　　可罗伊仍然迅速把功率加到最大，同时检视自己的坐标显示器以便找到好友的位置。“坚持住，瑞克；我来了！”

　　变形战机前冲的惯性把他紧紧压在座椅深处，看到VT120号战机完好无损的飞行姿势，罗伊突然感觉到极度的放松。

　　罗伊赶上去保持在瑞克翼尖附近的位置。“你应该段有受伤，战斗机的系统刚才受到干扰自动关闭了。你现在还好吗？”

　　刚才紧咬着瑞克的外星战斗机现在又绕了过来，他想故技重施把瑞克打下来。

　　“哇，噢！是啊，我很好。”瑞克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罗伊稍稍向前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敌机飞速接近了。“每个人经历的第一场空战都是惊慌失措的，”他说，“但你很快就会适应。其实这跟以前在飞行杂技团那段快乐的飞行时光差不多。”

　　一边说着，罗伊一边用大拇指按动了操纵杆上的按钮，两枚空对空剑式导弹飞出，直接命中入侵者，它被炸成熊熊燃烧着的碎片。

　　“是的。不过在杂技团里，我可从来没被别人这样追杀过，罗伊。有趣的是，现在看来，飞行杂技团对我来说简直是另一种生活，就像时隔一百万年。”

　　“你很快就会习惯的。跟着我，我们马上开始任务训练——不过别跑丢了。”

　　瑞克的脸上又浮现出先前出现过的傻笑，“跟丢？我会尽量不让你消失在我的飞机发动机尾烟里。”

　　“我们上吧，小弟。”罗伊开始加速、爬升，机翼也向后掠以便于作战。一架敌机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从瑞克六点钟的位置向他发射能量弹。

　　就在他失去对战机控制的刹那，瑞克尖叫起来，战斗机剧烈地颤动，它险险地向一上摆动避了开去。

　　“快爬升急转！”罗伊喊判，他尽力要把战机拉转回来。“瑞克！”可就在片到之后，他自己也不得不匆忙躲开天顶星人猛烈的炮火。瑞克的战斗机已经失控，它旋转着向下俯冲。于是天顶星战斗机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转而面对骷髅中队的头儿，两名飞行员外始了一场凶险的格斗。

　　瑞党尝试了他学过的所有机动动作，但仍然无法恢复对这架变形战机的控制。“我想我已经尽力了，罗伊。飞机的控制系统一点响应都没有！”在他的视野中，麦克罗斯岛正飞速旋转着向他逼近。

　　突然，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从通讯网络里传来。“SDF－1号，控制塔呼叫VT120。快拉起来！你正对着我们俯冲！我们会相撞的！”

　　“你以为我喜欢啊，女士？问题是所有的系统都失去了动力。”

　　“你有没有试过切换到B模式？”丽莎·海因斯向他追问。

　　“嗯？B模式？什么意思？’’

　　“你竟然不知道。”这家伙一定被吓昏了头——简直是一团糟！“好吧，听着，在你的仪表板左侧有个标着字母B的操纵杆，把它拉下去！”

　　眼看就要坠到地面了。由于重力加速度的缘故，瑞克有些昏昏沉沉，快要失去知觉。瑞克努力控制住自己，把手移到那些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拉杆上，他看见边上还有个标着G字样的挡位，他花了些力气向下拽，终于把它一气拉到了底。

　　变形战机突然从尾旋中刹住了车稳定下来。就在这时，瑞克感觉到战机开始抖动、错位，气动外形也以某种他无法理解的方式发生变化。他感到一阵颤动，战机似乎正在变形。

　　“它在干什么？”战斗机仍然在下降，从座舱里向外望去，麦克罗斯城的街道越来越近。作为一名飞行老手，瑞克早就意识到战斗机的飞行品质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没有别的可能，惟一的答案就是——战斗机的确已经变形了。

　　他无法在座舱里看到的、感受到的情形正是被朗博士称之为“机械变形”的进程。它完全不同于传统飞机的重新调配；恰恰相反，他正转变为“守护营”——G模式，只有通过它，才能进一步转变为B模式。

　　这种过渡形态像一只金属猛禽，比方说老鹰。它的双腿叉开准备着地，双翼充分伸展，一双仿照人类双手制造的机器手臂也向外平摊。

　　就在瑞克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战斗机是否已经完成了向B模式转变过程之前，变形战机就一头撞在麦克罗斯城一个十字路口旁边的办公楼屋顶上。

　　幸好大楼里和地下室的平民在听到警报后早已躲进了防空掩体，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守护者在被毁的整个街区高层建筑中横冲直撞地“刻”出了一条道路，异常坚固的装甲和内部结构使得变形战机没有受到损坏。

　　砖块、混凝土、钢粱向各个方向乱飞，一团团石灰粉屑的烟尘如同暴风雪一般滚滚而来。招牌被撞倒了，水管也开始破裂，自来水涌出来，笔直的电线杆也被拽倒、折断。战机自动分析了周围情况并启动了应急程序，守护者的引擎动力被切断了。

　　瑞克·亨特感觉到他的战斗机又在变彤：在某种程度上，他无法表达这种体会，何瑞克的确可以感觉到——他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

　　瑞苑坐在原地，他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样从座椅中弹射出来——尽管它是0－0标准的弹射座椅①——这种座椅可以在静止的地面上弹射，当然和瑞克现在的情形不太相同——以挽救他的生命。

　　【①零高度、零速度的情况也能够安全弹射的航空座椅。】

　　从感觉上瑞克认定这架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疯狂的战斗机已经停稳，就立刻怍好了迅速脱身的准备。他可不希望跟这个大家伙在一起，况且它机体内那些极不稳定的航空燃油随时都有突然被点燃的可能。然而洛波特战斗机最后又让他大吃了一惊，它本来正以相对平稳的速度滑动，突然它倾斜了一下——原来是被障碍物绊了一跤。战斗机猛地倾倒下来，瑞瓦的头盔也重重地撞到了仪表盘上。

　　要是没戴头盔，他肯定已经完蛋了；即便如此，瑞克还是眼冒金星差点失去知觉。

　　可战斗机却丝毫未损。在吱吱嘎嘎的怪声中，战斗机推开数吨重的钢粱和碎石，挣扎着自动爬了起来。B模式的变形过程已经完成，战斗机换到了“铁甲金刚”模式。

　　从外观上看，谁都会认为战斗机已经变成了一个披着铠甲的巨人，一尊用超级技术构建的六十英尺高的武士。安在变形战斗机腹部的电动加特林机炮已经移上了它的右臂。钢铁巨人右手握住它，感觉像端着一把来复枪。

　　座舱的布局也完全辨认不出了，它们组合成炮台形状的“头盔”，也就是铁甲金刚的头部结构，它的面甲正左右移动以获取周围的数据，他看见头顶上空格斗的爆炸仍旧此起彼伏。

　　铁甲金刚自身的索敌系统显然也发现了敌人；它按预先设计的模式做好战斗准备，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瑞克却有气无力地摇摇头，“你又知道些什么？我还活着！”接着，他又发现视觉上出了些问题——他正站在街道的上空。洛波特技术的产物实在令人诧异得难以置信。他抬头望着远方天空上的战斗。

　　不知道为什么，瑞克深刻地意识到．他再也无法继续以前的生活了。这一切不过才刚刚过去十五分钟而已，但情况却已完全政变了。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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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爱的日记本：

　　尽管詹森尽跟我捣乱，但试航仪式还是充满了乐趣。今天，我遇到了两个讨人喜欢的男士，他们俩都是飞行员。我记得金色头发的个子很高，另一位是个可爱的男孩，他的头发是黑色的。

　　今晚我就要去市立野餐中心演唱了，也许他们也会在那儿！我要……啊！外面好像出了点什么事。待会再写吧。

　　                                       ——摘自林明美的日记





　　在SDF－1号的舰桥上，维妮莎正盯着显示器向格罗弗详细地汇报事态的发展。“二十四个无法识别的物体正从太空向地球降落，预计着陆点在麦克罗斯岛西部二十至三十英里之间，长官，可以确定它们不是来自友军的部队”

　　“为什么现在才发现？”

　　维妮莎扶正她的大号航空眼镜，抬头望着舰长。“刚才主炮的发射释放了大量能量，使雷达发生了故障。”

　　格罗弗立刻做出了反应：“敌人的第一波攻击——那只是个诱饵很聪明的策略。丽莎！给我立刻招回福克少校的中队！”

　　丽莎看了看相关数据，回答说：“他们被那一波敌人缠住了，长官，我担心现在让他们脱离战斗可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格罗弗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知道了，谢谢。”

　　维妮莎补充了一句：“那些身份不明的飞行物已经在我们以西二十五英坠的海面上降落了。看样子它们都沉入了海底，长官。”

　　格罗弗再也等不下去了，他立刻向丽莎下达了一道并不令人愉快的命令：“给我接通普罗米悔斯号航空母舰，命令他们派出直升机侦测那一带海域。”

　　“刚才我已经让它们待命准备出发，直升机五分钟内即可抵达预定地带，长官。”

　　“你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格罗弗低低咕哝了一声。不过从他的口气上看，他似乎显得很高兴。

　　“是，长官。”丽莎的脸色有些泛红。

　　然而格罗弗并没有放心多久，又冲着她发起脾气来——现实和期望总是存在很大区别。侦察直升机火速赶到外星人到达的海域，一路上都很顺利，然而这些直升机并不是洛波特技术的产物，这一点对直升机的乘员来说非常的不利。

　　人群小心翼翼地拥上前去，目瞪口呆地望着铁塔般的金属骑士，就在不久之前，它还是VT120号战斗机。铁甲金刚模式的战斗机两腿叉开，正挡在马路中间。建筑板材的碎片从它肩膀上散落下来，四周到处都是碎石。它站在那一动不动，好像等着喇叭催它挪地方。后来，它步履蹒跚地走了几步，可马上就摔倒了，几乎整个瘫在地上。

　　“那是个什么东西？”一个男人猛吸一口冷气。

　　“巨型机器人！“另一个人猜道。

　　“可能是外星的人侵者！”第三个声音在揣测。关于麦克罗斯岛发生的种种奇怪事件以及对整个人类未来的流言就这样迅速传开了。

　　在几码之外，林明美和她的叔叔婶婶正蹲在自家开的饭店门口——饭店招牌叫“小白龙”。他们显然有些不知所措。这场乱子刚开始的时候詹森还在外头玩，可现在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它停住了，就站在那边。”明美说。她抬着头，已经做好准备立刻跑出去把堂弟找回来。

　　突然，一个穿黄色汗杉系着围兜的小家伙从一辆被撞扁的拖车后冲出来，穿过金属巨人的双脚。他离得那么近，一伸手就能摸到它。

　　“哇！嘿，明美！快看！一个诚实、善良的巨型机器人！”

　　她赶上去一把将詹森搂住。她跟马克斯叔叔、琳娜婶婶一样在为他操心，现在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噢，詹森！要是它踩着你怎么办？”

　　詹森漫不经心地推了她一把，孩子气地说：“啊，我可以照顾好自己。”接着，他挣脱了明美，朝饭店的楼梯跑去，一溜烟就窜上了楼。

　　“我想遗这样可以把这怪物看得更清楚些！快来呀，我们到楼上的窗户那边去！”

　　明美赶忙跟上去，她嘁道：“詹森，等等我！”琳娜婶婶也叫起来，“小心别让他从窗户上摔下去！”现在她得想想办法处理这个烂摊子——仅仅在几分钟之前，这里的生意还很红火。

　　两架从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起飞的梭鱼式海军反潜武装直升机警惕地飞临事发现场，然而它们看到的只是一片平静的海面。

　　“PHP－202呼叫，”负责驾驶梭鱼直升机的小队长冲着无线电喊话，“我们接近目标海域，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外星人的踪迹。”

　　一阵静电噪音之后，耳机里传来了丽莎的回复：“收到。PHP－202，请继续监视，它们很可能就沉在海底。准备施放声纳浮标。”

　　她讲话刚落，蓝色的海面上突然冒出一个又一个圆形的东西，最后竟然有六七个之多。它们是金属制成的球根状物体，在海水中随波逐流、若隐苦若。这种物体项部还有一些突出的管状器具，看起来很像旧式的磁性水雷。

　　漂浮物改变了方向，上部的管子也在校正瞄准。突然，它们朝棱鱼直升机喷射出刺眼的光束。越来越多的圆型物体浮出海面加入到射击的行列。

　　小队长刚来得及喊出声“我们遭到攻击”，第二架直升机就在半空中被交叉火力撕成了碎片。

　　“快离开这里！”队长喊道。就在敌人的光束开始在直升饥机身汇聚的紧急时刻，他竟然还抽空发射了一枚导弹准备撤退，直升机被炸成一团火球。他的惨叫声传输了一半就中断了。

　　在舰桥上，丽莎木然向舰长汇报：“他们殉职了，长官。”

　　格罗弗瞪着前方的观察窗，“现在，我手头只有一艘未经测试的战舰和没有实战经验的士兵……”他甚至没有多少时间做决策。

　　舱门突然滑开。罗索参议员大踏步走进了舰桥。他把雪茄抽得呼呼作响，手里拽着上衣的翻领，一副全局在握的样子。然而他脸色苍白，全身冒着冷汗。这一切丽莎全看在眼里，她甚至闻到了他的汗臭味，在友善的外表下面，参议员早被吓得半死，甚至随时可能晕倒。

　　“哦，舰长。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及时地修复了战舰。现在，我们可以用它来抗击这些入侵者。你打算什么时候启航？”

　　即使对于格罗弗来说，这个时间也是耐人寻味的：外星人竟然会在这种非常时刻出现。他自己的结论是：一定跟SDF－1号上那个巨型的密封着的神秘发电站有关。准是它在上次启功的时候招来了这帮入侵者。不过现在可不不是考虑这事的时候。

　　为了应付罗素，他只是简单地哼了一声。

　　罗索的眉毛挤成一团，“你们不是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吗？为什么还不启航？你还在等什么？”他瞪着舰长。

　　格罗弗撅了撅上唇，“你准是认为我疯了吧。我可不能载着满船的新兵跟他们作战。这些船员根本没去过太空！而且战舰也没有试航，我甚至没有把握让它飞起来。”

　　服役时许下的誓言使得格罗弗又补允了一句：“如果你一定要我驾驶SDF－1号升空，我服从命令，但这跟我的理智判断完全背道而驰。”

　　克劳蒂娅与丽莎一脸严肃地站在她们的岗位上，装作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对话，而珊米却转过身悄悄地问琪姆：“你说，他是认真的吗？”

　　“我想是的。”琪姆想了想，点点头、

　　珊米把她那浅黄色的长发往后一撩。“哇！”她打了个冷战低声叫道。

　　“那么我就命令你起飞，舰长。听明白了吗？”罗素说。

　　琪姆皱了皱眉头，“怎么了，珊米？我还以为你一直盼望着飞向太空呢。”

　　珊米的眼睛睁得老大，满是害怕的神情。“我……我的确想去。”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它突然变成了现实！

　　“那么，您就要对此负担起责任。”格罗弗告诉罗素。“我告诉你，这无异于自杀。要知道我们对SDF－1内部系统的50％还一无所知！”

　　罗素的嘴唇颤抖了一下，又立刻故作轻松地说．“言下之意，好像你对手下的官兵没有信心呀。是这样吗，格罗弗？”

　　格罗弗迅速扫了丽莎和克劳蒂娅一眼，可她们并不想卷进这场争辩，老早就背过身去忙自己的事了。“我可没这么说。”

　　“那你是什么意思？地球政府为这艘战舰已经耗费了数不清的资源，我可不愿看着它在地面上就被人摧毁！”

　　“参议员……”

　　“不，舰长！别再找借口了。起飞！”

　　“好吧。我们为高级官员安排的座位就在那里。请你坐下，我们马上起飞。”

　　罗索的表情就像是吞下了手中的整根雪茄，克劳蒂娅拼命忍住不让自己偷笑出声。

　　“什么？”参议员暴跳如雷．“不！我在岛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我离舰之前你们不许起飞，明白吗？他的话音里透露出如此清晰的恐惧感。

　　“你说怎样，那就怎样吧，参议员。”格罗弗刻薄地笑笑。

　　罗素站起来匆匆忙忙地开溜了。临走前，他对舰桥上的成员们说．“好吧，姑娘们，现在就全靠你们了。千万别让我们失望！”

　　舱门在他身后闭上了。

　　格罗弗瞪着关闭的舱门。我们尚未进人忤战状态。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明美爬上顶楼加入到詹森身边，往窗外张望。他们现在的高度大约只到那架站立不动的铁甲金刚腰部。两人盯着它看，机器人宽大的胸部被炮火打出了一个窟窿。

　　“哇，你看它有多大！”小男孩兴高采烈地喊道。

　　“小心点，詹森。”明美说了他一句，把他向后抱了抱，以防他爬到窗户外头去。

　　“真想知道它是从哪来的！”詹森高兴地大呼小叫。

　　往他们的注视之下，机器人的重型伺服机构发出嗡嗡的低鸣，巨大的头部向前倾斜，破坏了顶部的整体感。

　　大街上的人们议论纷纷。

　　“看！它的头在动！”

　　“它刚从天上掉下来，还撞毁了那么多房子！”

　　“它竟然跟周围的高楼一般大！”

　　“看到了吗？它的后盖打开了！”詹森小手一指又喊起来，明美紧张地喘着气。

　　一具双人航空座椅从救生梯上升起来．一些内部的机械设施也一块呈现在大家面前，可里面却空无一人。

　　詹森拧起了眉毛，“里头怎么没有人呀！”明美的呼吸又急促起来。

　　座椅继续向上升，笫一个座椅升到一定高度，第二个座椅也露了出来，瑞克·亨特正坐在上面。

　　他爬出座椅往下望，但根本没注意到下面愤怒的人群，“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又干了些什幺？”

　　“驾驶员好像在犯迷糊。”詹森说．他还以为里面钻出的人样子会更酷一些。

　　“也许他在碰撞的时候受伤了，”明美推测。这个年轻人似乎有些面熟。

　　“我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瑞克嘀咕着，“刚才它还是架战斗机来着。”

　　他认出了明美和詹森，他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现在实在想不起具体的地点。

　　“对不起，不过，嗯，这是个什么东西？”他指指变形战斗机“我是说，在你们看来它像什么？”

　　明美想了半天才弄明白他的意思，“我想是某种型号的机器人吧。”

　　“哦，好极了，”瑞克松了口气，“刚坐进去的时候，它还是架飞机。我刚才还以为自己真的变傻了呢。”

　　“变形飞机？”明美和詹森异口同声地问。“你开玩笑吧？”明美又添了一句。无论如何，他长得还不赖。明美想。不知道他有多大，明美估计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

　　”我和你们大家一样搞不清到底怎么回事。”

　　“你骗人！”地说。“你是驾驶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开的是什么？”

　　“我真不知道。我不是军队的飞行员。我只是……只是个业余的！”你满意了吧，罗伊？瑞克心里嘀咕着，“是这样的，嗯，一场误会罢了。我原来可没想要飞它。”

　　“那你齄是敌人派来的间谍！”詹森大喊起来。

　　“詹森！”明美轻轻推推他让他闭上嘴。

　　“间谍？”瑞克吼道，“你们搞搞清楚，这可是军队的馊主意，不是我干的！”他摇摇头，望着下面的铁甲金刚，“你们看看这些被撞毁的房子！”

　　数架直升机从远处朝他们飞来，人群再次往前挤。

　　“你得负责赔偿吗？”明美问他。

　　瑞克突然感到胃部一阵痉挛。“我吗？希望不用。”

　　一辆卡车开到机器人的脚下——这双脚也有汽车那么大。卡车司机持续不断地猛按喇叭。

　　“你要干吗？”他生气地喊道。

　　司机也冲着他吼．“把那个东西从马路中间挪开！我们都满载着军方的给养物资，必须马上卸货，任务很紧。麦克，来，我们把它挪开！”

　　瑞克站起身子，对不可避免的事态作了让步。“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它，只能试试看。”

　　“祝你好运！”明美喊道，她觉得他还是满可爱的。

　　“谢谢。”她的笑容可真灿烂，现在他得好好想想怎么再钻回机器人肚子里去。

　　“请小心点！”

　　他夸张地咧嘴笑并挥挥手，“好。我会的。”他坐回自己的位置，座椅开始下降。他搜肠刮肚想对她说点别的什么，可最终还只是冒了句“再见”。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明美喊道。

　　回到仪表盘前，瑞克自言自语道：“好吧，我想我能做的就只有拨弄拨弄开关，然后再祈祷一切顺利。”

　　巨人的头部向后摆动，回到了原先的位置。

　　他握住操纵杆，开启了面前的显示器。“如果能找到操纵它的法子就好了，不过起码得先弄清楚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铁甲金刚动了动，准备迈开步子，”瑞克突然清楚地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并不多见。这台机器似乎更愿意接受他本人的指挥，而不仅仅是从几个按钮那儿所发出的指令。

　　机器人抬起一只脚往前跨，可脚步抬得高了些，机器人立刻失去平衡左右摇摆，眼看就要向后翻倒，聚积在四周的人群瞪着巨大的铁甲金刚，他们惊慌失措地向外奔逃，人群惊叫着窜来窜去，瑞克也沮丧地乱喊乱叫。

　　就在它即将撞进身后大楼的一刹那，铁甲金刚背后的推进器成功打开了，油料剧烈燃烧，巨大的机器人被推进器向上托起，达成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可这种平衡并没有持续多久，它又朝相反的方向倾斜，跌跌撞撞地往小白龙饭店的阳台方向撞去。明美和詹森眼睁睁地看着它朝自己栽下来，两个人惊得目瞪口呆。

　　机器人继续往前冲，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样子；他们睁大眼睛看着它，害怕地痛哭起来。他们转过身刚刚逃离窗台，机器人就撞上了他们刚才靠着的那堵墙。墙体马上开始断裂。终于，铁甲金刚像扑上吧台的醉汉，停了下来。

　　明美被尘土呛得直咳嗽，她用手把烟尘扇开时看见了詹森。她刚才下蹲的时候用自己身体挡在了他前面。“快告诉我你没事！”

　　“是的！”詹森响亮地回答。

　　瑞克的声音通过铁甲金刚机体内的PA系统传了出来。“你们俩伤着没有？”“我们没事！”明美大声喊道。

　　座舱里的瑞克把头盔向上推了推，朝额上抹了把汗。“感谢老天！”想到可能伤及无辜，他就难受得不得了。

　　更何况，那个女孩实在可爱。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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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正如格罗弗所说，SDF－1中了敌人的圈套。他实在太忙，没空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而我又不是一名军人，因此直到很晚才知道这件事情。可一切都太晚了，一把双刃剑，已经刺伤了被此双方。

　　                                  ——艾米尔·朗博士，《启航日记录》





　　这一刻来得如此突然，就算在一个钟头之前都无法预见，现在SDF－1号上已经是灯火闪烁，她的处女航就要开始了。

　　“4－8舱壁的重力控制系统已经就绪。”珊米把它接驳到系统中去，“请确认，完毕。”

　　上上下下都在进行通讯，信息传遍了战舰的每一个角落。彻底检测不再是一个重型的问题，太空堡垒已经开始启动。

　　“前进一号从司令部传来的信息，格罗弗舰长，”维妮沙说道“铁甲一号已经检修完毕，正向查理集结点进发，它将在那里和铁甲十号会合。”

　　格罗弗哼哼一声表示听到，然后又添了一句，“谢谢你，维妮沙。克劳蒂娅，检测一下反射炉，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全部动力。”

　　克劳蒂娅看了看她的设备读数，又接收了一条简短的内部通讯后汇报：“反射炉的动力已经达到待命状态，长官。”

　　格罗弗再一次为这些巨大、神秘但又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强劲引擎感到惊讶。“反射能”是朗博士发明的名词，恐怕他最得力的助手想破头也不会明白，整天忙于计算方程式的朗博士在什么时候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他们同样不知道朗对这个动力源内部到底了解多少。

　　不管怎么说，格罗弗最关心的是他的战舰是否能够运作，能够作战，能够维持多久。也许，坚持个几天该没有问题吧。

　　也许只有一天。仅仅一天而已！

　　“很好。反重力系统：全速运转。”

　　“是，长官。”琪姆的回答兴奋得像在歌唱。“全速运转。”

　　体积如山的SDF-1号开始颤动，好像它体内沉寂的生命已经复活。

　　舰桥机组开始倒数并做最后的准备。她们的话音和内部通讯交织在一起。

　　接着，克劳蒂娅的声音像天使一般飞遍整艘飞船，传遍整个麦克罗斯岛。“十……九……八……”

　　十多万人都感受到这种强大、切实的动力的威力，各种思绪、恐惧感和祈祷笼罩了整座岛屿。

　　“……二……一……”

　　“全速运行，”格罗弗命令，“开启反重力控制系统。”

　　整座城市都在轻微颤动，数十万吨重的SDF-1号从直布罗陀型的龙骨垫笔直上升，这些垫块独有的吸收系统能够自发调节，以弥补负担减轻带来的不平衡状态。

　　战舰平稳上升，巨大的影子透射在小岛上。

　　“水平陀螺仪显示平衡情况良好，长官。”丽莎简洁地汇报。

　　格罗弗略微放松了一些，他坐回他的椅子，希望这将会是一个良好的预兆。“做得很好。”

　　话音刚落，巨大的战舰上突然猛烈震颤起来，即使坐得耶么低，格罗弗也能看见船壳上部的飞行甲板在剧烈抖动。

　　SDF-1号突然倾斜，难以控制住飞行的方向，乘员们纷纷摔倒，四处都是叫喊声，内部通讯系统也一片混乱。

　　”到底出了，什么乱子？”格罗弗扯着嗓子吼叫，同时抓紧了座椅把手以防自己被摔出座位。“马上修正俯仰角度！”

　　“应该是陀螺仪的问题。”克劳蒂娅蜕，她挣扎着努力使自已不被甩出座位。

　　“不，你瞧！”丽莎指着船壳上部的飞行甲板。

　　甲板上出现了一些鼓包，里面的东西像火山喷发一般迎着有史以来最坚硬的装甲板向外钻。撕裂金属的声音在整艘飞船上都听得到，那简直就像恐龙临死前发出的悲鸣。

　　凸起的装甲板像腐败的水果，被先进、复杂的圆简状设备穿破，每个圆筒都有铁道油罐车那么大。它们气派庄严地升上天空，后面还拖拽着导线和破损的支撑框架。

　　重力囊竟然穿破甲板飞走了！

　　格罗弗冲到丽莎背后要亲自看看这一奇观：“那是什么东西？噢，不！它们没有把战舰送上天，却自己飞走了！”

　　无论在哪都一样，物理学方面的灾难总是难以克服的。几十只重力囊破舰而出，像它们原先设计的那样不断上升，脱离了它们的结构所决定的路线（或者说，它是顺着别的路线上升的，而地球重力却把SDF-1号再新拽回到地面）。

　　“不可能！”格罗弗吸了一口气，然而他的火气并没有大家想像中的那么大，尽管这场灾难可能带来相当可怕的后果，这个结局不仅对他本人、他的下属，甚至对整个地球都是绝对的厄运。

　　“战舰正在下坠，舰长！”丽莎叫道。

　　格罗弗呻吟了一声，“请别再说了！告诉我，这只是场噩梦！”

　　“您说什么，长官？”丽莎问道。

　　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提高了嗓音：“一场噩梦。”

　　SDF－1号下坠得更快了，少数几个仍旧能够运行的推进器对整艘战舰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全舰的船员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等待即将面对的命运。

　　战舰在警报的嘶呜声中重新撞回了龙骨垫块。尽管有了缓冲，在加速度的冲击下，强大的重力还是把庞大的垫块压碎，它们在移位、坍塌，甚至被挤入地表。

　　然而在垫块过载崩坏之前，内部的冲力吸收系统仍然起了怍用，它避免了战舰的进一步损坏并挽救了许多生命。SDF－1号的船壳落在满是碎石、土壤的坚硬的地表，然而它的底部和船壳都没有破裂。

　　舰桥的情况和其他部分并没有多大区别，里面同样充斥着叫喊和惊呼。片刻之后，舰桥安静下来，军人的纪律重新发挥了作用。SDF－1号以十五度的倾角重新停靠在地球上。

　　“有没有人受伤？”

　　格罗弗的嗓音使大家从混乱中开始恢复过来。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地汇报没有，接着就默不做声了。在这类情形下，她们必须时刻注意舰长所说的话，舰桥机组从未在太空中锻炼过，但她们能喀明确自己的职责和命令。

　　格罗弗大步走回自己的座位，“我要一份详细的损失报告。把船上所有系统的计算机读数都给我抄一份！”现在，SDF－1号已经是案板上的鱼肉，而此时，他真正开始指挥这条战舰不过才几分钟而已。

　　“是，长官！”五个人的声音像是由一个人喊出来似的，和谐得像合唱团。

　　格罗弗的样子极度疲惫。“这些报告能让我永远把它记在心里。”

　　“您不该为此责备自己，长官。”丽莎轻声说。

　　格罗弗低下身子坐回他的椅子。他摇摇头，并不赞成丽莎的意见，他只简短地答了一句：“我是一舰之长啊。”

　　在小白龙饭店门前的街道上，一场特殊的救援行动正在进行。

　　两辆专门运送海鲜的货车正用钢索拖拽着巨大的机器人。平民对军方的行动总是给予巨大的支持，更何况厂播台已经公开播送战争爆发的消息，无论愿不愿意，现在每个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因此，货车司机和旁观的平民都尽力为军队提供帮助。

　　这几个大家伙的引擎发动了，轮胎不停地转动，地面上留下了粗大的橡胶擦痕，汽车尾烟弥漫开来。卡车逆火了，引擎也耗尽了动力。

　　武装机器人终于缓慢地从它靠着的地方被拉了起来，逐浙回归到竖直的姿态。瑞克高高地坐在上面，他满头大汗，担心自己的进一步动作会给其他人带来更多的不幸。

　　铁甲金刚又站起来了，不过这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刚竖起来的它马上就向其它方向缓缓倾斜。自发组织起来的平民和旁观者们大呼小叫地四散离去，惊慌地寻找安全的地方，司机也从卡车里跳出来急急忙忙地躲开。

　　与此同时，明美和詹森紧紧搂在一起高声喊叫，“啊，不！”

　　瑞克绝望地握紧了操纵杆。起码他得尽力不让这个发神经的金属战士做出进一步破坏那家饭店的事情来。

　　铁甲金刚左右摇摆，试图恢复平衡。瑞克也施展出全身解数，但似乎没有任何效果。机器再次表现出这样一种意向：它所期望的不仅仅是摇摇操纵杆这么简单。

　　巨大的机器人朝边上跨出一小步，却被钢索给缠住了；它笨拙地掉了个，朝街道的相反方向倒下去，它的背部正撞在一座刚才被故人的炮火严重毁坏的空房子上。

　　它重重地向下沉，压垮了那幢房子，直到背部接触到街道才停了下来，脚后跟也陷入了人行道。直到确定机器人已经停稳，瑞克才再次伸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噢，为什么倒霉的偏偏是我？这种事怎么就不会出在别人身上？”

　　凯旋而归的变形战斗机中队排着紧密的队形向普罗米修斯号航母和太空堡垒返航。

　　罗伊理所当然地冲在前头。“骷髅队长呼叫，变形中队呼叫SDF－1。班在返航。我们接敌后漂亮地干了一仗，现在它们已经从地球大气层撤退了。”

　　丽莎出现在他的显示屏上，“干得很好，福克少校，我会……”

　　她的图像突然被克劳蒂娅所替代，她喊道：“让我跟他说几句！罗伊，这次击落了多少？”

　　“只有十架。”他漫不经心地凹答。其实这一晚的空战是他所见过最艰苦、最刺激的，整个过程足以书写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空中指挥官，他拼杀了上百个回合，每毫秒都值得事后仔细分析和推敲。

　　“你退步了，罗伊。”克劳蒂娅告诉他，可是从腔调里却听不出一丁点批评的味道。

　　“噢，别担心。克劳蒂娅，我会把差额补回来的。某些征兆告诉我，后面还有的是机会！对了，你和VT120号通过话吗？”

　　丽莎的头像又挤回屏幕上。“是第八区的事吧！他用铁甲金刚模式在麦克罗斯城着陆了，不过他造成的破坏可比那些入侵者要大得多。”

　　罗伊哈哈大笑，“谢谢你，丽莎。”

　　“那个人是谁？他不是正式登记在册的飞行员。”

　　“别担心，我跟他很熟。”

　　“好吧，看来得有人帮他一把了。”丽莎板起了脸。

　　“我最好去看看。”罗伊把通话器调到TAC频道。“骷髅队长呼叫全队成员。你们立即朝普罗米修斯号返航。我在城里还有点事，克莱马上尉，你把他们带回去。”“没问题，头儿。”

　　罗伊脱离编队，加大变后掠翼的角度以获得更高的速度，一头向麦克罗斯城扎去。“早知道这样我就小会把他一个人撂下了……”他嘀咕着，

　　对于闻惯了能量爆炸和外星人高爆火箭硝烟味的罗伊来说，在市区里找到一架失控的铁甲金刚造成的破坏现场并不是什么难事。

　　“啊哈！就是你了，瑞克，小老弟？”

　　那台杀人机器正靠在一座建筑前面。

　　“嗨，罗伊，是我！”

　　“你在这可忙得很啊，嗯？”

　　瑞克叹了口气，“也可以这么说吧。大哥。”

　　街上的人群认出了正在接近的战斗机——垂直尾翼上的那个骷髅标志可是人所众知的。然而这一天发生了那么多无法预料的危险事件，再也没人愿意冒险了。

　　大家又再次散开，跑到安全的地方。罗伊把战斗机转换成守护者模式以便降落——这种看起来半人半鹰的模式更便于战机在市区、街道这样狭小的地形上操纵。它脚部的推进器喷射出亮白色的火焰，右臂握捉着链式机炮。

　　紧接着，罗伊的战机又转变成铁甲金刚模式。从外表上看，它酷似足球运动员的肩部结构充满了强健的力量。

　　瑞克揉了揉眼睛，“我一定是在做梦，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詹森躲在倒塌的屋檐后面。明美呆立在他身旁。他喊道：“那架飞机也变成了机器人！”

　　“真奇妙！”明美低声感叹。这一切真是神奇得很，甚至几近魔法——这下她开始想知道那个年轻的飞行员叫什么名字了。

　　“只要稍微修理一下，变形战机就可以再度起飞了。”罗伊轻快地告诉瑞克。

　　“你说什么？”瑞克冲着对讲器喊道，“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如果你对我的飞行技术不太了解，不清楚我是否够格驾驶这玩艺，那只要看看周围就一清二楚了。”

　　可他立刻被屏幕上所看到的情形迷住了。罗伊操纵的铁甲金刚摘下右臂的武器，从中抽出一条又粗又长、好比重型卡车的吊索那么结实的带子，然后把武器挂在左肩上。他的动作如此随意自如，简直就跟步兵把枪背到背上一样。瑞克打了个哈欠。全世界的操纵系统都不可能做出这种动作。也许它是靠精确的计算机完成的，整个动作完成得极度准确，可是罗伊的动作看起来更像是当场完成的（而不是事先运算的）。

　　这让瑞克想起罗伊曾经提起关于洛波特技术飞行头盔——就是思维帽的一段描述：不仅仅是驾驶一架用洛渡特技术建造的飞机，而要把生命注入进去。

　　“只要会开喷气式飞机，你就能操纵铁甲金刚，”罗伊开始授课了，“我会告诉你该干些什么。大致上，它的动作是靠人工完成的——比方说，你脚下的踏板就控制着腿部的动作。”

　　“哪个脚踏板，罗伊？我面前有五十多个控制器！”

　　“是五十七个，如果你要跟我讨论技术问题的话。不过这不重要，闭上嘴好好听着，我边维修边跟你讲解。”

　　绘着骷髅标志的铁甲金刚身上伸出几只金属触须——它们都是维修工具，伺服器、沃尔多，以及其它一些先进的维修器械。这架洛波特杀人机器对另一台开始了维修作业。焊接的火花四处进射，损坏的部件也被换成了新的。

　　“秘密就在头盔里，”罗伊说，“你可以用操纵杆做出一些动作，不过洛波特技术可以直接从你的思维中提取出这些指令。你只要按自己的意愿想像战机做出你需要的动作。”

　　虽然眼前这一切都是亲眼所见，瑞克还是忍不住起了很大疑心，“你不是在告诉我这个破烂货是个生命体吧？”

　　“按我的理解，差小多是这样，”罗伊漫不经心地说，“尽管你得费很大的劲才能明白。至今我们仍然无法掌握它的动力来源——它跟SDF－1号上的动力如出一辙，但我们知道，它不是某种……嗯……某种物理进程；它跟生命体有关联，有意识，有心智。这些对你来说应该还不算太玄乎吧。”

　　“那我想，你现在一定是在忙着做医疗检查了，不过对象只是台机器。”

　　罗伊被迫笑了，“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我马上要教你该怎么做了，注意听我说。”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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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试飞或者测定飞机的最大性能，飞行员喜欢称之为“挑战极限”。

　　想像一个平面图：底部是零高度，也就是地面；左侧是零速度；顶端是升限；右边是最大飞行速度。飞行员所挑战的极限就是右上角：极力向右上角冲剃．不过大家都对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失败的后果。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在接下去的几分钟里，罗伊一面修理瑞克的坠机。一边对他的朋友简要介绍运作洛波特技术的秘诀。

　　“铁甲金刚被官方列为最高机密，”在完成最后一个焊点后，罗伊以这句话作为收尾，“刚才你在战斗机上的出色表现也是我能够对你产生信任的原因之一，”这时所有的维修工具都已干净利落地收回绘着骷髅标志的巨型铁甲金刚机体内部。

　　“那么，该试试了。”罗伊说，“现在打开能量开关，轻轻踩下脚踏板，像我说的那样。”

　　瑞克按罗伊所指导的动作要领，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演绎。他把意识中的视觉集中在收腿的动作上，就在头盔接口末端的某个地方，既能感知，也可领会。

　　小心翼翼地，瑞克·亨特乘坐的绘着红色条纹的铁甲金刚把自己撑起来了，它肩并肩地立在罗伊身边。

　　“就是这样，”罗伊随，“知道有多容易了吧？”

　　何止容易，它简直就是得意洋洋。它能够感觉到机体控制系统内部的反馈信息、也许是某种机械式的沟通吧，瑞克现在感觉自己就是这架铁甲金刚。

　　有几层楼那么高，坚实得难以摧毁，装备了人类研发的最尖端武器，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飞行能力，这一切的确让小小的嘲鸟号显得十分原始，更别提那一双具育开山裂石之力的金属巨拳了。

　　瑞克深深吸了口气，这种感觉搞得他晕头转向。

　　“对了！”罗伊在鼓励他，“看有多么轻而易举？”

　　“哇，你学得直快，不是吗？”一个声音从街道那端传进铁甲金刚的外部接收器。

　　瑞克低头望着明美和詹森。他自发地引导洛波特战机冲着那个女孩略微倾一倾身，“谢谢。”

　　远处传来一个声音，那是明美的婶婶在喊她。“明美！詹森！快回来！”

　　明美朝瑞克挥挥手。“再见，我们得疏散了！”她牵着詹森往回跑，修长的双腿跑动的样子显出一种难以名状的优雅。

　　在麦克罗斯岛的海岸线下。潮水涌上来了。它们相互碰撞着，敲起高高的浪花和洁白的泡沫。海水一遍又一遍地从岸边退回来重整阵形，永恒不变地侵袭着海滩。

　　然而下一波潮水带来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侵袭。

　　借助它们的的推进器，天项星军队的战斗囊纷纷钻出了海面：侦察型、指挥型以丑配备了多种重型武器装备的标准型。

　　这种战斗囊装有两条金属腿，膝关节向后弯，呈鸵鸟外形，它们在海岸上登陆后像袋鼠一样跳跃前进。战斗囊的传感器不断从四周收集信息，各式武器也做好了开火的准备。战斗囊排成了攻击阵形，在数秒内就覆盖方几英里的地段。

　　它们很快抵达了小岛的制高点，俯瞰着麦克罗斯城。

　　布历泰的指挥所收到一份补充报告：“侦察机和战斗囊部队已经登陆，指挥官，我们已经做好攻击准备。”

　　艾克西多转动着他那双小瞳孔的凸眼，等待他的上级发表意见。布历泰此时正斜靠在一台通讯接收器旁。

　　“所有炮手注意！准备对已发现的敌群进行炮火覆盖。”

　　“全员准备开火”和其它配套命令立到传遍了舰队。巨兽的笼头被摘下了，麦克罗斯城就在他们面前。

　　“我们最好快点走，瑞克，”罗伊告诉他朋友，“还有一场仗要打。”

　　“我对这套机器人控制系统还不是很有把握，打仗我可不行！”

　　“不是机器人，是洛波特①！”罗伊不自觉地纠正他，“你瞧．扳下G操纵杆，我们就可以转换成守护者模式。”

　　【①原文是Robotecll，与机器人的英文mbot类似。】

　　瑞克跟着他照做，嘴里咕哝着：“守护者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好，我变了！”

　　变形战斗机开始变形，转换成猛禽和铁甲金刚的结合体。罗伊解释道：“守护者的操控模式几下和战斗机一模一样。你不会有问题的。”

　　“这话我以前在哪儿听过。”瑞克提醒他。

　　在一座可以俯瞰全域的小山上，人群正在等待官方发布允许他们进入地下掩体的许可，由于各项研究和试验可能引发的自然危险对市区的安全形成一定威胁，再加上麦克罗斯岛也很可能被敌人列为主要的军事打击目标，地下掩体在岛屿的建筑规划中始终是高度优先的。

　　明美和她的亲属正排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焦急地等待着，突发事务署的公务员也在尽快为大家办理相关手续，然而把这么多人弄到地下实在是件非常费时的事。

　　预备役人员面临的工作也是极度艰巨的，其中最大的麻烦就是许多人在山脚下裹足不前，他们多是要在进入地下掩体之前找到走散的亲戚朋友。

　　然而这并不是明美停步不前的原因。

　　“我的日记本！”从她拥有属于自己钢笔的那天起，明美就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那一小本厚厚的日记中的每一页都记载了这么多星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她的念头、主意、回忆和故事，通通都记在里面，还有她自己写的歌词和小诗，属于她一个人的小秘密。日记本里还夹着她至今为止所收到最重要的信件——明美的口记本就是她的命根子。

　　“我必须把它拿回来。”

　　“别犯傻了，孩子！”琳娜喊道，“我们不能回头。”

　　詹森睁大眼睛看着她。虽然他年纪太小，不晓得明美到麦克罗斯岛之前是什么样的，可是詹森早就开始崇拜她了。

　　明美躲过婶婶的双手，避开了马克斯叔叔的阻拦。对这种事，上一辈的人总是无法理解的！

　　“用不了一分钟我就能把它拿到，别担心！”说完明美就跑开了，两条腿跑得像飞一样。

　　“回来！”琳娜婶婶也跟了过去。两名预备役队员已经来不及阻挡明美，却及时拦住了琳娜的去路，马克斯叔叔、詹森和其他人只能站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明美的身影消失在市区里。所有的一切都消隐往坠落地面的SDF－1号之下，它的外壳遮蔽了阳光。

　　布历泰仔细研究了计算机设计的火力覆盖模型，终于勉强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所有武器已经做好炮轰准备，布历泰指挥官。”技术人员向他汇报。

　　“很好。夷平进攻路线上的一切障碍，不过你们得小心：别伤了那艘太空堡垒。我要完整无缺地得到它！”

　　只要战斗囊抢占了滩头阵地，他的汁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佐尔的杰作将属于天顶星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牵制洛波特统治者！布历泰想。

　　天顶星舰队的先头部队开火了，在战舰云集的阵形下，排在后面的战舰没有开炮，它们不敢冒误击友军的风险。

　　洪流般的炮火像地狱中的风暴猛地倾斜下来，炮击区绕着太空堡垒围成一个圈子。四周的建筑像熔炉旁的蜡烛一样融化，它们被高度密集的光束击穿，坍塌下来的石灰和混凝土的残渣扬得满天都是。

　　到处都出现了伤亡，预备役小队、突发事务署的公务员、防哄抢班和其他大胆留在城中不走的人死了不少。濒死前的尖叫和火烫的着弹点传来伤者的惨呼声此起彼伏。

　　天顶星军队的战斗囊站在高处冷漠地望着这一切。这些无头、无翼的鸵鸟形怪物配备着笔直的传感器和重型武器，地下掩体和大群准备进入的平民都是很显眼的目标，但这些对它们来说并不重要；布所泰惟一的兴趣在于SDF－1号。

　　“它们侵入了市区！”瑞克在他的守护者座舱里喊道。完全是出于偶然，他意识到，自己刚才就坠落在炮击区之外。“是的，看来他们撤的可真及时。”罗伊说。他早就转换成铁甲金刚形态，它的高度优势对观察轰炸现场比较有利。

　　他还收集了附近的掩体和几个集结点的情况，“如果不放心你的小女朋友，我们就一块去看看。”

　　罗伊也切换到守护者模式，井向瑞克示范了具体操作，接着两架守护者开始掠过地面。它们就像加载了喷射装置的溜冰运动员，脚底的推进器如同飞毯般把它们向前推。战斗机离地不过数英尺而已，这使得它们能够避开敌人绝大多数炮火的袭击。

　　“轰炸的来源位置已经确定了吗？”格罗弗咬牙切齿地问。

　　“来自一支太空船组成的舰队，数量不详，但极其庞大；它们现在正停留在月球轨道。”维妮沙立刻回答。

　　格罗弗挠挠下巴，“已经超出我们导弹的射程。”

　　丽莎从监视器后边抬起头，“少校，一支外星人的地面攻击部队从东面逼近，距离八英里。”

　　考虑到她的职责和权限，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需要空中支援，长官。”

　　格罗弗快速点了点头，他的军帽在头部运动中也移了位，“去办吧。”

　　天顶星战斗囊从悬崖一侧向市区跳跃包抄，发起了闪电战，它们凭借高速和先进的洛波特技术敏捷地跳跃或是用足部的推进器在地面滑行，迅速向前攻击前进。

　　在城区外围，它们打开了武器舱门和导弹发射架的盖子猛烈开火。导掸拖着灼热的螺旋状尾烟飞翔，向SDF－1号汇聚；脉冲激光束也在恰当的时机轻快地射向目标。

　　这一轮的弹幕袭击被牢牢地顶住了，大多数导弹不是被电子对抗系统所诱导，就是被反导弹系统拦截；而激光束则被SDF－1号极度坚实的表面反射回去，要说它们对船体造成的轻度损害，也不过是在大气状态下把装甲烤热了一些而已。然而，假如格罗弗再不改变战术的话，情况将会变得更加严峻。

　　“SDF－1号呼叫，”丽莎沉着地向外传讯，“一切军事打击力量，请注意：我们正遭受攻击，请你们马上前来协助。附近的变形战斗机立即切换到铁甲金刚模式。”

　　PAC网络沉寂了，形势令人绝望。丽莎考虑了一下当前的现实——排除她过去所接受的信念和教条的影响，也许人类并非注定就是地球的统治者。现在，格罗弗的手上只有一副臭牌。

　　整个天空到处都是爆炸的导弹。一群变形战机躲避着四周猛烈的爆炸，饱含斗志地扑了下来。

　　更多VT战机加入先头部队组成的阵形，几秒钟后，一群复仇之鹰汇聚在一起。“收到，SDF－1号，”克莱马上尉懒洋洋地回答，“我们来了。所有战斗机，转换为守护者模式。”

　　在它们下方，天顶星军队那些圆头圆脑、蹦蹦跳跳的战斗机械正踏着麦克罗斯城的废墟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射击，蹂躏着城市——它们天生就喜欢这样。克莱马对网络通讯规则也相当反感，这点倒是和罗伊如出一辙。他开始下令：“骷髅小队①，到4－1区，朱砂小队，4－2区。”克莱马又分派了其它地面攻击指令，换了罗伊本人，他也一定会下达同样命令的。他们做搭档已经很长时间了，罗伊考虑问题的方式克莱马早就熟记在心。

　　【①骷髅中队下面也有一个骷髅小队，罗伊·福克则亲自兼任骷髅小队的队长。】

　　克莱马还花了不少时间了解怎样把战斗机派到适当的区域：“好啦，小伙子们，我们到该去的地方，跟这帮敌人好好干一仗。”

　　战机以密集阵形俯冲，飞行员之间的交谈内容也极不规范。

　　天顶星军队的战斗囊乘员早就习惯了他们自己的作战方式，看来它们对这些变形战机的来临还没做出反应。然而形势已经开始逆转。

　　片刻后，变形战机开始搜敌、修正目标和开火。这些外星人也开始接收到一些并不受人欢迎的讯息。

　　天顶星军队凶神恶煞的无头战斗囊被转变成守护者模式的洛波特战斗机左一架、右一架地摧毁了好几台。这些巨型的机械步兵具有人类步兵的所有技能。假如说它们的近战武器在某种程度上不如天顶星人的好，那么在逐街逐屋争夺甚至面对面的巷战中，这种差距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外星人的机械怪兽残踏着麦克罗斯域的土地穿过市区，它们的火炮四处瞄准胡乱开火，火箭也旋转着拖着尾烟击中每一处地方，所到之处只剩下一片地狱般的废墟。

　　一支天顶星军队的精英突击班在推进过程中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它们的驾驶员并不知道：一具由电脑辅助对焦的瞄准器已经锁定了他们的班长，可等到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大威力的加特林炮在轰鸣，那声音比电锯还要响一千倍。炮弹壳像稳定的水流泻到地面上。地球人制造的洛波特炮弹使用高密度的贫铀弹头，这种弹头非常重，它的冲击动能带来的破坏力也很惊人。早在上一代，三十毫米自动机关炮就具有击毁坦克的威力。打那以后，这种技术又得到了不断的改进。

　　这群战斗囊突然发现自己落进了黄蜂的巢穴，更要命的是，愤怒的黄蜂还长着致命的尾刺。现在，他们的班长已经在弹雨中一命呜呼了。

　　一架战斗囊调整了上部和下部胸甲上的炮口，它正在为下一个目标定位。突然，一架铁甲金刚冲出附近的建筑物，举起机炮朝它砸去。撞得它失去了平衡。战斗囊又一次转换成防御者的角色。这对于它所在的小队已经是第三次了，不过这凶狠的一击把它的乘员给打昏了。

　　战斗囊步履躏跚，两只脚拌在一起。它一头扎在街道上的金属柱子上，把柱子都压弯了。铁甲金刚压低枪口开了火，射击声像撕裂布匹的噪音那样刺耳，不过耍比它吵得多，足以把人震聋。

　　这架天顶星战斗囊突然变成一个向外膨胀的火球，火焰、气体和碎片跟着一块四散崩落。铁甲金刚转过身，高举武器搜寻其他敌人去了。

　　整座城市都是这样的情形。一波又一波球状的战斗囊从海上降落、登陆，铁甲金刚则使用SWAT①小组的战术和步兵装备来对付它们。铁甲金刚的乘员们边战斗边嘀咕，在这场放大的童话般的战争中，他们扮演了消防队的角色。

　　【①特种战术分队。】

　　天顶星人也发现了地球战士的厉害，看来每占领一平方英尺的土地必定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瑞克跟着罗伊，他们躲避着炮火在麦克罗斯城被战火摧毁的残垣断壁中滑行。SDF－1号高高翘起的船首就像危险的巨锤悬挂在他们头顶。曳光弹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白线，外星人发射的闪电在太空堡垒周围的战场上连成一片。

　　公寓大楼的一边已经被击垮，坍塌成碎片。瑞克绕着它做之字形机动——他的变形战斗机仍然保持着守护者模式。这时候他正集中精力思考一个问题：对他来说，为什么那个叫明美的女孩突然变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使他穿越重重危险跑到这里找她呢？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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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战机飞行员的死因艰多，因为他们可能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这些来去匆匆的战士们总是被告诫要谨慎再谨慎；当然，战壕脚引起的伤亡不在此列，但我可不敢保证它绝对不会发生。

　　                                 ——扎查理·福克斯，《初级VT战斗机教程：人机台一》





　　越来越多的战斗囊像蝗虫一样涌进了麦克罗斯域，所有战斗囊胸甲上的主炮都在开火。

　　一架战斗囊被SDF－1号上的导弹击中，从半空坠落下来，如同一颗暴怒的彗星击穿了一座大楼。它拖着长长的轨迹划过至少三座建筑的屋顶，划出数千英尺蚝的弧度，所到之处转瞬间就成了地狱。

　　就在不远处，一群守护者不断移动枪口从这个目标切换到另个目标，各个方向都有被击毁的战斗囊。从通讯网络传来的信息看，朱砂小队已经有人耗尽了弹药，但他们依靠坚实的铁甲和强劲的双足继续峰持战斗。

　　然而此时此刻，明美却在为了生存拔足狂奔。

　　起先，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日记本已经拿到了，通往掩体的道路也畅通无阻……直到战斗囊从天而降，堵住了她家门附近所有的路口。

　　她并不知道上日记本丢在了什么地方，明美起先想的是拿到那封至关重要的信；而现在，她的心思全放在怎样才能活下去了。战斗囊正在逼近，明美也在街道上飞奔，两条修长的腿飞起来了，午夜一般的黑发也随风起舞。冲击波和火箭摧毁了她附近的建筑，她有好多次差点被崩落的碎石块砸中。

　　不过万幸的是，这里也有一群机器人模样的防卫者，它们跟把她婶婶的饭店砸出个大窟窿的家伙一模一样。这些神奇的防卫者无处不在，它们四处跳跃、冲锋、开火，表现得甚至比原先的设计还要出色。它们如同群铁甲巨人。现在却正是明美最需要它们的时候，更要命的是，此时此刻却没有一个在附近活动。

　　一只战斗囊挡住了她的去路，它每跨出一步，蹄状的足部都深深地陷进马路的地面上。明美突然意识到，她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体，和地面上的大型目标相比，她一点儿也不重要。这辈子还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没有做，而且她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反省一下过去发生的一切——刺耳的声音越来越近，生命的奇迹随着它的脚步正无可挽回地一步一步要离她远去。

　　战斗囊几乎就站在她的头顶上，金属包裹的铁蹄重重地践踏着街道，她挠挠肘部和膝盖，抓抓自己的双手，四周爆炸的震颤把明美震得失去了平衡。她还不到十六岁，但就在这一刹那，她明白了——没有人会管你是否承受得住，这就是战争。

　　巨大的机械足从她后方压了下来，明美蜷缩着，用手紧捂着脸，等待死神夺去自己的生命。一只庞大的铁蹄正缓缓下落。

　　这时，一个声音从扩音器里传来：“噢，不，你不能这样！”

　　她听到爆炸的轰鸣和撕裂金属的声音，热浪灼烤着她的背部，接着，又传来击穿装甲的声音和巨型物体撞击地面的冲撞声。不管怎么说，她倒是毫发无损。

　　明美定下心神，睁开了眼睛。战斗囊被炸得飞上了天，它沐浴在火中，一只腿松松垮垮地摇晃着。此刻，明美正处于一双巨大的金属机翼的保护之中。

　　这正是人们称之为洛波特技术的另一个实例。不过这一次，金属战鹰的表现却有些随意，而且它发出的声音也有些耳熟。

　　“别害怕，小宝贝，你没事了。”罗伊的外部扬声器发声了，“我们会保护你的。”

　　罗伊告诉瑞克：“看好这个女孩，我去赶跑后头的敌人！”

　　明美挣扎着站起来，那架漆有骷髅和交叉白骨的战机往后退了几步，以某种方式开始变形。它长高了，变成机器人的模样，这让明美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不可思议的日本折纸手工。而另一架红色的战机仍旧维持着半人半鸟的模样，明美认出它正是停在她婶婶饭店门前的那一部。它高声抗议：“你不能一个人对付那么多呀！”她也记起了这个声音。

　　罗伊端起加特林枪搜索着这片区域，“别跟我争了！我把敌人的火力引开，你快带她离开这儿。”

　　瑞克用操纵杆和意念把守护者机体稳定下来，缓缓探出左手，把手指围成直径和电线杆差不多的环形准备把她握住。他升起玻璃座舱冲她喊道：“别动！我会把你带上！”

　　和其他不幸的女孩一样，明美对他的水平表示怀疑：“你行吗？我想你只是个业余飞行员。”

　　人形巨手轻轻地把她握住，瑞克聚精会神地操作，汗珠一粒一粒地渗出来。他知道，光靠物理控制系统是不可能完成此类动作的，只有洛波特技术才具有如此精确的判断力。

　　有一种感觉从明美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也许她应该穿上雪白的长袍。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被送上摩天大楼的顶端，或是被拖到恐龙争斗厮杀的场地中央。

　　当然，这个动作还是被他以某种方式顺利完成了。“嗯？噢，不！”当手指完全把她环绕住的时候，明美喊了起来。

　　“相信我，我行的！”瑞克朝下喊。

　　“我非得相信你吗？啊！”

　　这只手又结实又安全，它既没有把她挤扁也没有把她捏成果冻，甚至没伤着她——起码不怎么严重。半空到处飞舞着战斗囊发射的导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儿还不错。

　　“快走，瑞克！打开喷射器！”罗伊高声喊道，一边举起加特林机枪扫射四周飞来的导弹，为他们创造逃离的机会。

　　守护者脚下的推进器吐出了火舌，明美嚎啕大哭起来。

　　他们在低空急速前行，脱离了被攻击区域。

　　几枚导弹盯上了罗伊，但很快就被他打爆了，爆炸的导弹还击中了其它导弹——军事术语称之为“殉爆”——导弹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转向另一个目标，就是被第一次爆炸所释放的能量所引爆。然儿还有几枚导弹躲过了这一劫朝瑞克飞去。而此刻握着明美的瑞克却不敢飞得太快，半空中的爆炸和高速机动形成的过载都有可能伤着她。

　　他能做的就只有机动躲避，以及按罗伊适才救他的施放干扰和反导装置以求取得最佳效果。导弹嗡嗡作响，跟着它穿过了街道。

　　明美把脑袋藏在手掌下边，她突然抬起头看到瑞克正对她喊些什么。瑞克心烦意乱得忘了使用外部扩音器。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罗伊的雷达发现了一台战斗囊，其它仪表也很快对它作了定位。它正站在山丘一侧居民住宅区规划地的脊线上。天顶星战斗囊从脊线上向前跳跃，直奔他而来；罗伊端枪瞄准，朝半空放了几发，它就被炸成燃烧的碎片，纷纷扬扬地散落下来。

　　射程范围内干扰他行动的敌人已经被肃清，罗伊打开通话器呼叫瑞克：“情况怎么样，一切都还正常吧？”

　　“我现在还不错，罗伊……”

　　“我可没问你好不好，那个女孩呢？”

　　“呃？嗯，她很好，至少目前是这样。”瑞克稳住战机缓缓爬升，以求从商度和距离上脱离麦克罗斯城中的战斗囊集群。

　　“她可是纳税人，要是她出了什么事，你得向我负责。”

　　瑞克朝屏幕上的罗伊咧嘴一笑，“大哥，别忘了——是我先看到她的。”

　　“是这么回事吗，嗯？这个以后再说！”

　　罗伊又去对付其它敌人，让瑞克自己处理明美的事情。而此刻，明美的头发却被高速飞行的大风吹得乱飞。他们已经飞得很高了，外面又冷得很，在这种温度下明美支撑不了多久，更何况稀薄的空气使得她呼吸十分困难。

　　“老弟，我有个法子把她弄到座舱里去。”罗伊低声说。

　　就在这时，他的紧急警报器响了。“啊……噢……”

　　在麦克罗斯城中，一架装备了重型武器的外星战斗囊正站在诎摧毁的商业街隐蔽处，它配备有两只大型导弹架，就像会喷火的连体人。导弹像长矛一般拖着炙热的轨迹，划过空气朝他刺去。

　　他打开所有的电子对抗仪器，沿着弹道学轨迹增压爬升。他向上猛拉操纵杆，数枝导弹失去了目标。

　　此刻，瑞克无从得知巨太的机动过载是否已经让明美昏厥过去，甚至夺去了她的生命。

　　瑞克边做着规避动作边祈祷，希望自己拥有罗伊那样出色的飞行技巧。他脸色苍白，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明美丢下飞机，甚至把他俩的小命统统送掉。

　　不可思议的是，他几乎躲过了所有的导弹。

　　然而那条握着明美的机械臂却被导弹击中，从肘部关节起就拦腰打断了。明美如同慢动作般向下飞落，她高声尖叫，瑞克似乎也听到了她的惊呼。

　　所有的专业书籍和飞行专家都曾经断言，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获救，然而瑞克还是转过机身朝明美俯冲。他拼命思考．使劲把全部精力集中在战机的手指上。

　　断裂的手臂居然对思维控制头盔的指令做出了反应，围成电线杆形状的手指缓缓松开了，这要得益于尖端的洛波特技术。

　　明美发现自己漂浮在半空，大地、蓝天，还有风，除了自己和巨大的断手，一切似乎都静止不动了。

　　她意识到自己还在尖叫，忙闭上了嘴；她脱离了巨手的掌握，这使她感觉好受些。她身边好像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跟她保持着相同的速度和距离——是VT战机。她感觉自己像传说中的美人鱼在太气中漂浮、畅游。明美蹬蹬腿，向他飘去，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眼神里满是惊恐和恳求——面对眼前的情形，瑞克简直都快麻痹了。

　　要是换了前，瑞克肯定会说，世界上不存在能够做出现在这种动作的飞机。它缓缓靠近明美，座舱盖按照他的命令和脑电波信号轻松地打开了（他一定还会说些飞机的座舱盖开启方式和撕开一张锡箔没什么两样之类的废话，当然这些都有空气动力学的理论作为依据）。

　　她的一头黑发被风吹向后方，完全“站”了起来，白皙的双腿蹬踏的姿势就像游泳一样，手臂完全伸展开来向瑞克滑去。刹那间，瑞克明白了一件事：假如自己救不了她，那么他这一生都将在平淡中毫无意义地度过。

　　瑞克拉起飞机，空气的振动和战机自身引起的涡流撕扯着他。瑞克顶住涡流，解开安全带站了起来，伸出手去，要将明美拉近战斗机。没有一架飞机，甚至没有一架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飞行器曾经受过如此苛刻的考验。

　　他扶着座舱盖的边框，去够明美的手。一够，没抓住，再够，又没够着。他同时还得不断调整身体姿势，以适应飞行中的变形战机，累得他筋疲力尽，快晕了过去。由于失去了一只手臂，战斗机的空气动力结构完全改变，但它仍然尽量调整姿态以完成瑞克的指令。

　　他们像失重状态下的舞者，在无声、缓慢地移动；然而事实上，他们都在高速飞行，空气尖啸着擦耳而过，死亡近在咫尺。

　　终于，他们的手指够到了一起。瑞克不记得自己曾经改变过思维指令，但变形战机却善解人意地从死亡俯冲中改变姿态，接住了他们，明美落到了战机后座，瑞克也回到了前排。

　　最后一股猛烈的气流差点把他吹跑，然而缓缓下降的座舱盖帮助他安全地回到自己的位置。这次，瑞克同样不记得自己曾发出过关闭座舱的指令。

　　也许，是因为飞行员为战斗机赋予了生命，战斗机有了灵魂也挽救了飞行员？他思忖。

　　瑞克抓过操纵杆再次稳住了守护者，在他身后，最后一次剧烈的殉爆把数枚导弹炸得粉碎。守护者的足部推进器喷射出灼热的火舌，瑞克修正了战机的飞行姿态，带着残损的机体在一片烟雾中降落，颤颤悠悠地开始着陆。瑞克用颤抖的手臂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后座上的明美也终于哭了出来。

　　“别哭啦，我们脱险了。”瑞克转身告诉她。

　　守护者轻松缓慢地下降，它悬浮在麦克罗斯城街道上，双足距离地面只有几英寸。

　　明美用手背蹭了蹭鼻子，“我现在没事了。噢，不！”

　　她的眼睛睁得像茶杯那么大——那是一种奇怪的蓝色，他再次想道——目光集中在他的耳后。

　　他赶忙回过头，眼前的情形立刻转变成脑电波。守护者一跃而起。战机的脚踵刚一接触到地面，推进器就启动了。

　　一架战斗囊在一座建筑的拐角处，它的头部受了伤，正向上级汇报准备后撤。可这时守护者却从它两腿之间钻了过去，机翼猛地撞在战斗囊的膝部，差点把它撞个底朝天。

　　守护者也被撞击翻了个个，粗糙的水泥路面摩擦着座舱盖的表面，吓得瑞克和明美两个人大喊大叫，战机滑出一百多码才逐渐停下。

　　守护者恢复了站立的姿势，而战斗囊也爬了起来——不过它站得不太稳当，似乎受到过严重的损伤。

　　“你还好吗？噢，不！明美！”瑞克看见明美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倒在后座上。

　　为什么？都是因为这些生物！不管是什么，它们穿越了数百万光年就是为了入侵地球吗？为了把更多的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吗？又是没完没了的战争吗？

　　“呀！”怒火万丈的瑞克一把抓过操纵杆扣动了扳机。链式机炮开火了，高密度的大口径弹流如同冰雹一般倾泻在战斗囊身上。

　　人侵者正面的主装甲在猛烈的榴弹爆炸和烟雾中消失了。第二次爆炸之后。它像一只死去的鸵鸟栽到了地面。就在战斗囊的躯干部分落地的同时，它的腿部关节却仍然高高地冲着天上。

　　瑞克发现自己的手依然扣着扳机——不过这个动作已经是徒劳的了：加特林机炮的弹匣已经被他打空。他松开手，如释重负地叹息了一声——也许是失望吧，对此他并不十分确定。

　　可他马上就听到一阵金属移动错位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

　　在那架坠地的战斗囊背部，一个舱门弹开了，它足足有三码宽。

　　一个人影钻了出来，顶盔贯甲，全副武装。他的个头很高，和战斗囊大小比例完全协调，甚至比周围的多数建筑还要高，头盔面甲上闪烁着一种如同鱼眼般冷酷而又难以形容的绿光。

　　那是个人形生物，他正冲着瑞克走来。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瑞克被吓呆了。弹药打光了，他又不能丢下明美不管。况且，在这个大家伙面前，瑞克完完全全慌了手脚。它简直有铁甲金刚那么大！

　　他脚下的地面又开始震颤，正如瑞克所想像的，事情不可能更糟了。他的手伸向头盔——它的大小跟变形战机的仪表盘差不多——厌烦地把它摘了下来。

　　那张脸也许长得跟麦克罗斯城里的某个居民一模一样。这个怪物发出一种低沉的颤音，完全无法解读——如果他们的发音方式跟人类相同，那么从声带的长度和肌肉组织方式来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地迈向停在地面的变形战斗机。瑞克呆呆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来他已经没有弹药，二来他更不愿意抛下明美独自弹射逃生。可怕的低响震动了四周的空气，一只穿着铁鞋的巨足踩烂了一辆小轿车，这正是那个外星战士的杰作。

　　泰坦①向变形战机逼近了，他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他也知道瑞克到底对他干了些什么。死亡，是他一贯的复仇方式，但瑞克却坐着一动也不能动。

　　【①希腊神话中的巨人。】

　　一阵高分贝的电锯声从某处传来。外星人的双手眼看就要接触到瑞克的座舱，但却突然显出大惊失色和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表情。他一跤跌到地面上，身体蜷成一团，把护甲压在身体下面。他再也不动了。

　　他是俯面扑地的，从背部可以看到变形战机发射的加特林炮弹留下的深深的弹扎。几乎就要抓住自己的猎物了，他的右手甚至已经攥紧了守护者静止不动的左脚。

　　地面在罗伊·福克的脚步声中再度颤抖起来，他的武器挎在铁甲金刚的肩部。

　　瑞克无法摆脱眼前的恐怖的情形，“这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罗伊？”

　　罗伊的答复听起来却显得既平淡又滴水不漏：“它就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制造铁甲金刚了吧，瑞克。它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对付这些外星巨人，”罗伊操纵的铁甲金刚抬趟铁脚踢了踢地上的尸体。

　　瑞克觉得自己快要失控了。也许现在正是个放松的好时机，但他的确没有多少操纵战机实践的机会。“不过——这家伙模样看起来像个地球人！”

　　罗伊不屑地嗤了嗤鼻子，“是啊，如果之前你见过哪个地球人有五十英尺高的话。”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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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莎回头冲我喊道：“我现在开始讨厌这个名字了！”

　　我对此的看法是：不管你瑞克·亨特先生是何许人也，如果你还想好好地过日子，那最好准备给自己起个假名。

　　她不知道你为我们带来了什幺，罗伊！

　　当然大家全都一样。

　　                               ——摘自克劳蒂娅·格兰特中尉致罗伊·福克少校的便笺





　　罗伊和瑞克低头望着倒地毙命的歌利亚①，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扑抓住了守护者的髁关节，到现在还没有松开。瑞克终于克制住自己不再发抖，但他的脑子仍然处于麻木状态。美丽而又天真无邪的明美，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被毫无疑义地剥夺了，真是令人发指。

　　【①犹太传说中力大无穷的巨人，后被大卫杀死。】

　　他意识到除去眼前的这个家伙，还有更多这样的外星人存在——在大气层上方也挤满了战斗囊和外星飞船——他们会像瘟疫一样把地球给湮没。

　　“我想，现在你该明白军力始终严守秘密的原因了吧。”罗伊说。

　　“接到技师的汇报，后备火箭燃料已经加注完毕，随时可以点火。”克劳蒂娅说，“发射程序运行情况如何，丽莎？”

　　丽莎还在忧心忡忡地望着格罗弗，“所有的市民都已安全转移到了地下掩体，除了各战斗单位，麦克罗斯城完全被放弃了。”

　　格罗弗挺挺肩膀，“很好。打开推进火箭，我们马上起飞。”

　　“希望备用推进器还能正常工怍。”不待考虑清楚，丽莎就脱而出。

　　格罗弗按住她的肩膀，眼神显得十分冷静，事实上，同样的疑虑已被他隐藏在眼底深处，“没问题，丽莎；这些设备完全是在地球上设计、制造的。”

　　但事实上，它们从未满负荷测试过。

　　格罗弗向四周扫视一番，“全部就绪了吧？点火！”

　　丽莎双唇紧闭，等待机组成员的汇报；其他乘员立刻齐声回答：“是，长官！”

　　推进器喷出蓝白色的火焰，像全盛期的超新星一样明亮。火焰冲刷着金属外壳，激起一片薄雾和碎片，燃烧的火焰把市区街道泄漏的水流烤成蒸汽，形成一片云团，还烧熔了附近的金属物品。SDF－1号开始缓缓上升，十年来，这是它第一次被喷射的火焰带到半空。

　　“请注意，骷髅中队长。”丽莎的声音从TAC网络传出，“SDF－1号正在起飞，我们需要空中支援。”

　　罗伊的娈形战机立刻从铁甲金刚模式切换成守护者。“我们就来，完毕。”

　　罗伊启动脚下的推进器向上空盘旋，突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瑞克驾驶的那架战斗机的踪迹。

　　“来吧，瑞克；我们走！快！你到底怎么回事？”他绕了个圈子开始爬升。

　　瑞克伸出手关掉了通话器，罗伊的影像从屏幕上消失了。他并不是从小就在他人庇护下长大的孩子，但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措手不及。半小时前看到的血腥屠杀，从内心体会到的恐惧和仇恨，还有那个漂亮女孩——现在她还在自己的身后——的香销玉殒令他惊慌失措，悲痛不已。

　　SDF－1号在推进器的带动下逐渐上升。瑞克正坐在飞机上，他无力操纵战机，打算就这么看着SDF－1号远去。

　　他往后一靠，无力地垂着头，内心充满了紧张和失落。

　　重新跟上变形战斗机群为太空堡垒的撤离提供空中掩护的罗伊发现瑞克并没有跟上来。

　　“瑞克，快来！瑞克！”可是没有动静；他没能招来这个年轻的朋友。

　　这个可怜的孩子，他经受了太多难以承受的打击，罗伊想，好吧，我可不能把他丢在那儿。

　　他再次打开通话嚣：“骷髅中队长呼叫控制塔。丽莎，我在麦克罗斯城拉下了点东西，现在我得去把他弄回来。在我归队之前，这里由克莱马上尉负责指挥，完毕。”

　　显示屏上的丽莎皱起了眉头，“为什么要回去？完毕。”

　　“瑞克·亨特驾驶的VT120号战斗机还停在城区的地面上，我得把他带回来。”

　　丽莎的表情显然非常生气，“那个飞行员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我查过所有的名册都没发现和他相关的纪录。”

　　罗伊正在做一个大幅度倾斜拐弯的动作，“这很容易解释。他是个平民，因此军职人员的名册上当然不会有他的名字。”

　　丽莎立刻用手捂住了脸颊，“平民？可我认为——噢……！”我竟然还命令他驾机升空！”

　　她听见珊米和其他人在窃窃私语：

　　“什么？”

　　“他是说——那是个老百姓？”

　　“他是谁啊？”

　　在麦克罗斯城内，越来越多的双足战斗囊加入战斗，炙热的炮火硝烟也随之弥漫得越来越浓。

　　两只战斗囊和一对铁甲金刚在一百码见方的的地段对峙，红色的跟踪气流和蓝色的能量弹在毁坏的城市上空飞来穿去。

　　碎石被炸上了半空，整段整段的墙体轰成碎片，人行道上大块的地砖被掀了起来。

　　双方势均力敌，一架战斗囊刚被机炮的火力击穿，另一架就及时赶到加入了战团。它刚一露面就打开胸前的主炮，会同残存的那架战斗囊集中火力猛烈射击。一架铁甲金刚被拦腰炸成两截，它浑身起火，在爆炸声中倾覆消失了。

第二架铁甲金刚切换到守护者模式，迅速掠过地面准备撤离。战斗囊跳跃追踪，想赶尽杀绝。就在这一刹那，两只战斗囊像烂掉的水果，被一对剑式导弹准确地劈开，原来是一架正在俯冲的VT战机救了它。

　　罗伊险险地做了个侧弯机动再次进场。又一枚剑式导弹把战斗囊的巨腿从正中打断，它马上翻倒在地，像一只过热的锅炉。

　　看着那架守护者安然离去，罗伊才做了个跃空半滚倒转压低高度，在浓烟和尘土中寻找下一个目标。

　　瑞克从休克状态逐步恢复过来，迟钝地发了声叫喊。他发现自己正靠在仪表板上，脑袋顶着自己的手臂。

　　他呻吟一声，突然意识到是什么让自已清醒过来：那个女孩苏醒了，她同样也在发出轻轻的咕哝声。

　　“感谢上天，她还活着！”他自言自语道。空中援救活动的片断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他看着她的眼睛，开始思考这个女孩对他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他摇摇头不让自己想入非非，四处张望以确定周围的形势。

　　那具庞大的外星人遗骸首先进入他的视野。

　　“我得带她离开这。如果看到这家伙，她准会被吓坏的。”

　　他把手伸向仪表板，想让脑子清醒起来，并试图回忆飞机的操纵方法。他按照起飞程序逐个打开战机开关，嘴里默默低语，“希甲这次能行。”

　　可这架守护者不但没有飞上蓝天，反而个趔趄栽倒在人行道上。它仍旧没有从外星人临终的一握中挣脱，机鼻艋地摔在地上。冲击力如此之大，瑞克差点被撞得失去知觉、

　　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觉得冷汗刷地流遍了全身，跟前一片模糊；他无法摆脱眼前的恐怖景象。

　　“怎么了？”明美问。看来她刚刚醒来，“哪出了问题？你为什么一个劲地发抖？”

　　看到瑞克没有回答，她就把身体往前探。“你在看什么？外面的东西——”

　　那家伙会把她吓坏的！这种想法使瑞克从麻痹状态清醒过来。“不！你不能往外看！”

　　她忍住了向外张望的好奇心，看来她渐渐对他树立了信任感。“为什么，哪不对劲吗？”

　　就在她说话的当儿，地面在脚步声中再次开始震颤，另一架杀人机器逼近了。瑞克这才想起自己的变形战机已经动弹不得，而且用尽了所有的弹药，他的目光充满了恐惧。

　　然而烟尘散去，逐步显露出来的却是铁甲金刚模式下罗伊驾驶的变形战机，它的背上还扛着链炮。“我实在不想打搅你们俩，但现在，你们可不能老呆在这。来吧，我们走！”

　　但这一次，他意识到修理瑞克的战斗机已经不可能了，他还发现死去的外星人临终前的一握也不是那么容易松开，偏偏自己手头又没有合适的爆破工具。“这个傻大个看来已经永久地成为你们之间的一部分了。”

　　幸运的是，还有一个更加快速便捷的解决方法。罗伊驾驶的铁甲金刚伸出一根长长的金属触手，它的顶端是个特殊的钳子，罗伊用它打开坠毁的守护者的一个活门，伸进暗舱，以手动的方式断开自动控制装置。

　　片刻间，瑞克和明美却感觉到他们自己在颠簸摇晃，座舱完全脱离了战机的其它部分。罗伊干净利落地把座舱挂在铁甲金刚腋窝以下右前臂的部位。“真是不可思议，对吧？”瑞克说。“的确令人难以置信。”明美也只能这样附和道。“怎么样．方便吧？”罗似问。但没有人回答，因为另一架外星战机——一架装备了重型武装导弹发射架的战斗囊，从脆弱的建筑后方出现了。对于铁甲金刚来说，它的位置正处于零点。

　　“你们俩坚持住！”罗伊迅速驾机移开，躲过了战斗囊发射的能量球。骷髅队长抽出自己的链式机炮，把这架战斗囊打得着火坠地。

　　然而越来越多的战斗囊从隐蔽处和附近建筑物的顶棚上涌过来。罗伊早已切换到守护者模式，加速逃离，外星人则紧跟不放猛烈开火。

　　一架战斗囊已经追上了他，巨大的机体占据了罗伊右舷的整个视野。然而罗伊再度将战机切换到了战斗机模式，就在敌人逼近的那刻开足马力直冲云霄。

　　两架战斗囊占据了悬崖边的有利位置，它们乘变形战机向上爬升之机朝它倾泻火力。瑞克听见明美和他一样害怕得低声呻吟。

　　罗伊的时间计算得非常精确，他及时发射了多枚导弹。战斗囊像一对罗马烛台翻下悬崖，罗伊则急速上升向SDF－1号飞去。

　　太空堡垒的四周部署了护航战斗机，在它们的护卫下，战舰上升到了地球低层轨道。

　　“切换到水平推进器。”丽莎的声音传遍了战舰，神秘的引擎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传输给船体的主推进器。蓝色的地狱之火开始跳动、咆哮，SDF－1号聚集了足够的速度向更高的轨道爬升。

　　“准备回收战斗机，”丽莎继续下达命令，“所有战机向所在航母返航。完毕。”

　　“控制塔，乌贼三号收到，准备返航。”

　　在飞行甲板上，地勤人员正在为最危险、最十万火急的任务作准备。飞船的战斗警报仍然没有解除，它随时可能遭受敌人的攻击，所有着舰动作必须一次成功．他们浪费不起时间为那些着舰失败的漏网之鱼进行第二次准备。

　　机群一窝蜂涌向母舰；被格罗弗指派进行第二波着舰的飞行员都汗流浃背。

　　“丽莎，清点一下，我们是否安全回收了所有生还的战斗机。”格罗弗的口气仿佛与他们相隔了一个来世。

　　“遵命，长官。”答案立刻出现了，“还差最后两架，长官。所有战斗机都已清点完毕，惟独少了福克少校和VT120号战斗机。”

　　“很好，我想大家不用为福克少校担心。”格罗弗站了起来，“维妮沙，把铁甲一号和铁甲十号的轨道数据调出来给我。”

　　维妮沙立刻查到了相关数据，“是，长官。它们正在向查理集结点接近，一切都照计划正常进行。我们将在二十九分钟后与它们会合。”

　　“很好。克劳蒂娅，你发现敌人的踪迹了吗？”

　　“没有，舰长。没有异常。”

　　“请容我插一句，舰长。您不觉得这里面有些古怪吗？”丽莎问道，“在进行大规模的轨道进攻之后，敌人为什么不继续攻击？这不合常理，不是吗？”

　　一般情况下，格罗弗只听从参谋人员的意见，但这次他却承认道：“这个问题也同样让我担扰。它们这样耍弄我们，里面一定有文章。它们具有优势，却不肯进攻。为什么？”

　　舰桥机组成员互相变换了一个忧虑的眼神。

　　罗伊的战斗机在大气中平稳上升，直奔太空堡垒而去，可战机内部却在进行一场小小的争执。

　　“她不想到飞船里去，罗伊！”瑞克坚持道，“她想回到麦克罗斯岛去！”

　　罗伊气得把嘴一撇，冲着屏幕上瑞克的图像吼道：“你疯了吗？现在的麦克罗斯岛挤满了外星人！让她回去跟自杀没有区别！她告诉你为什么非回去不可的理由了吗？”

　　明美插了进来，“我担心防空洞里的叔叔和婶婶，他们已经被入侵着包围了！”

　　“他们在那里会非常安全。”罗伊继续解释，“掩体是不会被攻破的，这条原则正是它当初的设计目的。”

　　即使在这样的情绪下，明美依然显得很迷人。“可是我还是想回岛上去。那儿是我的家！”

　　罗伊缓缓摇了摇头．“我保证．这场麻烦事一过，我亲自把你送回家去。”

　　“‘你送她回去’是什么意思？”瑞克忍不住脱口而出，“该我去才对！”直到听见明美发出的惊呼声，他才发现自己的口气是多么大男子主义。“嗯，刚才……”

　　“抓紧了，瑞克，”罗伊说道，他把注意力转移到面前无比庞大的舰体上，“骷髅队长呼叫SDF－1号，完毕。”

　　话筒里，丽莎的声音有些烦躁：“找到他了吗？”

　　罗伊挖苦道：“刚才他正在骚扰一位女士，因此我不得不把她也一块救上来。”

　　“你这个坏蛋！”瑞克恨恨地说。

　　丽莎的眼前有两块屏幕，她看见了瑞克·亨特，同时也发现了明美。此刻，她正靠在他的肩膀上。亨特显然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压根没有纪律观念；那个女豫倒是很漂亮，假如你能够接受那种类型的话，丽莎想。

　　“那么，这位就是我们的平民飞行员了，”丽莎说，“怪不得他不懂怎么驾驶他的战机。”

　　瑞克当然听出她的话中带刺：“那个大婶是谁啊．罗伊？”

　　丽莎的表情就像被泼了满头冰水。大婶？舰桥上的其他人都非常小心地交换了一个震惊和被逗乐的表情。而罗伊却忍不住大笑起来：“这位大婶是我们的控制塔负责人，也是飞船的大副，丽莎·海因斯。要是你觉得她老，恐怕是因为你还没长大，孩子。”

　　丽莎板着脸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你给我听着，福克少校！把一架变形战机交给一个业余的平民飞行员，你最好就这件事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甚至可能会因此上军事法庭，难道你不知道吗？”

　　幸运的是，大家都注意到丽莎没有发现格罗弗正躲在舰桥一角强压住自己的笑声。很快，他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噢，她疯了。”罗伊笑嘻嘻地说。

　　“还有你，瑞克·亨特，”丽莎毫不手软，“现在，你的麻烦可大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脱离了危险以及舆论的支持，瑞克的勇气就像冰雪一样消融得一干二净。他指了指明美，一脸的无助。“整件事都是由她而起的，你知道……”

　　明美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但她却很坦然地告诉瑞克：“我想你最好还是赶快道歉，瑞克。胡乱猜测女人的年龄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这点你该知道的。”

　　丽莎·海因斯默默地从一数到十，尽量压制自己一拳砸到显示屏上的冲动。

　　“控制塔，骷髅一号请求着舰，”罗伊提醒她，“请为我分配个着陆跑道，大婶。”

　　这下没有谁能忍得住了，丽莎在舰桥内的同僚们全被逗得格格直笑。她握紧了拳头，但最终还是没有砸下去。

　　“收到。在第0－9号跑道着舰。”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你，瑞克·亨特！丽莎想。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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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这个星球居民的表现非常吃惊，他们作战顽强果敢，但又决不枉费自己的生命，他们和那些既愚蠢又凶残的种族——比方说因维德人——完全不同。

　　然而最令我们感到吃惊和敬畏的，我想，应该还是那种压倒一切的战争艺术。我无法估算他们和我们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

　　                             ——摘自艾克西多的军事参谋分析报告





　　麦克罗斯岛的海滩现在又成了天顶星军队撤退的集结点。巨大的碟型登陆舰沿着海岸线下降，宽大的舱门延伸到海面，激起了一片片海浪。

　　随着SDF－1号的升空，这些战斗囊已经失去了继续留在这里的意义；岛上的地下掩体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人类构建的防御工事也没有遭到任何较为严重的破坏。具有讽刺意昧的是，天顶星军队钢铁一般的信条使他们无法认识到人质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俘获人质根本就没有用。因此这类事件从不曾在天顶星人中发生过；而对于地球人，却完全不同。

　　一波又一波的战斗囊跳跃着进入登陆舰，其中有些拖拽着损坏的部件，有些带着被变形战机击伤的痕迹。登陆舰内部的空间足以容纳所有这些战斗囊，尽管如此，它们在船舱内部仍然排列得非常紧凑。碟型登陆舰缓缓上升，海水从舰体上溅落下来。

　　布历泰在他的指挥室收到了战报：“侦察部队现在开始返回地面轨道。”

　　“好像只有一半能够生还。”艾克西多评论道。

　　“太空堡垒现在到了什么位置？”布历泰询问他的技术军官。虽然这些战斗机械所遭受的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损失，但他还是雷霆大发；而作为天顶星战士，就必须承受这种既原始、又粗暴的领导方式。

　　“它几乎已经穿过了大气层的顶部，到达这个星球的轨道。”立刻有人回答，“它正沿着特定路线运行，预见将在某个地点与其它轨道飞行器会合。”“您有什么打算，布历泰？”艾克西多问。布历泰思考了一番：“要把它打下来并不难，但我要完整无损地得到那条船。”

　　很精明。_布历泰有自己的想法，艾克西多也没有点破那条束缚着他手脚的特殊使命：完整无损地夺回太空堡垒。“一旦脱离行星的重力场，它们就可以进行超空间跃迁，逃离我们各类武器的射程——甚至可能穿越时空再次把我们彻底甩掉。”

　　布历泰点点头，“你说到点子上了，看来我们应该进行一场牵制性攻击延缓它们的行程。”

　　他转过身用隆隆的低沉嗓音下达了命令，他头皮上的金属罩和人工义眼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准备进行激光轰击！”

　　命令立刻传遍了整个舰队，炮塔开始调整角度，舰体上尖端纤细的小型的炮台活像一根根钢铁般结实的冰柱。

　　传令声在舰队中回响：“全体炮手就位，准备对预定区域进行饱和炮轰。进入待命状态。”

　　初次看到SDF－1号的内部景观的瑞克和明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正坐在一辆四座军用车上疾驰，开着快车的罗伊充分展现了他对速度的追求和对轮胎挤压地面的尖啸声的喜爱。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货舱和隔间，巨大的空间使他们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自己身处一艘战舰内部。

　　恰恰相反，他们就像在一座巨大的、镶嵌着灯光的金属都市中不断上行，地平线消失在远方的昏暗处不知是顶棚还是天空的地方。瑞克无法想像闲置着如此惊人的巨大空间到底该派什么用场。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瑞克。”罗伊说道，“你很快就会看到的。”他很夸张地打了个双轮离地的急弯。

　　最后，他险险地刹住吉普，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车停了下来，而瑞克和明美却失去了平衡被甩到一边。

　　“好啦，我们到了。”他得意洋洋地跳下来，“来吧！”

　　瑞克瞪了他一眼，把明美扶下车。“有这个必要吗？你会把她弄伤的！”

　　罗伊根本就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对自己的技术很有把握，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他轻轻打开头顶上的一排聚光灯，在灯光的照耀下，在小型机库中端坐的正是瑞克的嘲鸟号。

　　“天哪，瑞克！快看！”明美大叫。

　　“有人把它落在岛上，”罗伊漫不经心地蜕，“于是我就想办法把它弄出来，再叫人给修了修。”

　　小型飞机的火箭推进器罩已经被换过了，从起落架的位置，瑞克也能看出飞机已经加满了油。

　　“我的跑车！”他从甲板上一蹦三尺高，冲向他深爱的嘲鸟号，兴奋地绕着它戴歌载舞。“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是你救了它！”

　　他拉住罗伊的手，上下摇晃着，要给他的朋友一个夸张的拥抱。“噢，谢谢你，罗伊。谢谢你——”

　　罗伊设法抽身出来，“嘿。停下，瑞克！别激动！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你飞这个要比我们的变形战斗更自在。不过嘲鸟号可变不了铁甲金刚。”

　　“我真不知该随什么好，罗伊！”

　　“我以前在哪见过它，”明美也加入了讨论，“就是今天早上的飞行表演，对吧？”

　　是啊，在一百万年以前，瑞克想，他正待解释，PA系统里却传来克劳蒂姬的声音：“全体人员请注意。我们即将在集结点与铁甲一号和铁甲十号战舰会台。各就各位！全体人员立刻返回所在岗位报到！”

　　罗伊已经跳回到了车上。“现在我得走了。你们俩别乱跑，如果你们四处暗转悠肯定会迷路的。”

　　一打开引擎，车胎就轻快地尖叫起来，“你根本无法想像这条船有多大，所以还是老实呆在这儿！”他一溜烟地消失了。

　　在太空里，装甲舰和它们的补给船、驱逐舰、护卫舰排成一列以便接受SDF－1号的命令。

　　“我们的入坞队列排得非常精确。”维妮沙说。

　　“敌舰正准备进入船坞，大人。”一名天顶星技术军官报告。

　　“很好。”布历泰回答，“命令炮台向太空堡垒和其它船只的间隙开火，允许他们自由射击。我不管他们击毁多少条小船，但是绝不允许伤到最大的那一艘！”

　　命令很快传达到了修长的天顶星炮台，火炮开始旋转，并加载了能量。“炮手准备就绪后可以自由开火！”这道命令显然使他们感到很满意。

　　天顶星军队发射的光束几乎照亮了整个宇宙。

　　排着整齐队型快速接近船坞的舰队立刻成了一片火海，外星人的光束毫无征兆地从远方发射出来，穿透了它们的船壳，舰队成了爆炸的花朵。

　　驱逐舰、补给舰和护卫舰纷纷被击中，铁甲三号化成了愤怒的火球，刺眼的火光照亮了SDF－1号的舰桥，战舰的残骸和碎片被狂风一般的爆炸冲击波吹得到处都是。

　　格罗弗感觉像踢到了什么似的，他立刻后退两步，“维妮沙，敌舰在什么位置？”

　　舰桥机组沉着地应付着自己的工作，“敌舰当前的攻击位置与上一波攻击完全相同：它们目前在距此约一万英里的高层轨道上。”

　　丽莎说：“报告：米兰达号、瑟西号以及铁甲三号已被完全摧毁，被毁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小型舰只；另外，轨道防御设施也遭受重创。”

　　“它们把舰队撕成了碎片！”格罗弗咆哮着，“那我们的受损情况如何？”

　　“没有被直接命中，舰长。”珊米宣称。琪姆也证实了这一信息：“设有任何损伤，长官。”’’

　　“那我们的位置？”格罗弗突然问了一旬，拉正他的大檐帽。

　　“我们已靠近初始轨道，”维妮沙回答他，“接近我们在麦克罗斯岛原始位置的上空，高度大约是一百英里。”

　　格罗弗下了决心：“克劳蒂娅，向麦克罗斯岛方向下降，保持2000英尺的高度，同时命令跃迁系统准备开始工作。”

　　尽管这是战时，克劳蒂娅仍然对这道命令产生了质疑。在非常时期执行特殊使命不仅仅是一句“绝对服从”就可以做到的。

　　“你确定要下达这道命令吗，舰长？跃迁系统尚未通过测试！”

　　“我对这里面的风险了解得很清楚，克劳蒂娅，但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目前的处境和所能做出的选择。”

　　她当然明白，对此，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外星人的舰队已经布下了一张无法挣脱的网，这张闲在SDF－1号的巨网已经越收越紧。

　　“如果再不转移，我们就会彻底失去防卫能力。”格罗弗又补充了一句。

　　“但我们甚至不清楚跃迁系统的运作原理！”丽莎提醒他。

　　“这正是我敢把大家送到麦克罗斯岛上方低空的原因，”格罗弗冷静地回答，“要知道朗博士的所有研究和初步成果都是在地表上的试验中得出的。”

　　他环视一眼自己的机组成员。他没有向下属解释命令的习惯，但倘若他不能从这次事件中生还，这个被记录在案的命令对未来的行动将会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绝不能就此投降！”他热切地说，“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必须尝试所有的方案！立刻准备原地跃迁，目标区域：距离月球背面一个月径。让你的雷达处于待命状态以便随时检测数据，丽莎。”

　　舰桥忙碌起来，大家赶忙对通讯回路喊话，以及调整控制台。这时传来格罗弗的命令声：“我们将在小岛上空两千英尺的准确高度进行跃迁。”他的语凋非常平静。

　　“我们需要得到地球总部的授权吗？”克劳蒂娅问。

　　他摇摇头，“没时间了。”

　　“但是舰长，您该知道制度里的明确规——”但在他的充满怒气的目光注视下，她终于结结巴巴地道歉，“对不起，长官……”

　　格罗弗深吸一口气，“我知道制度里是怎么写的，但我还是很欣赏你直言不讳的勇气。”

　　“我只是想——”

　　“克劳蒂娅！你已经接到了给你的命令！”他转过身迈步走开，双手再次反剪在背后。

　　“遵命，舰长。”她从牙缝中进出这几个字。执行任务去了。“全体人员注意。最高优先级别！跃迁系统待命！绿色最高级别能量预备。”

　　巨大的末经测试的跃迁系统像充满了能量的城堡，刷地就被点亮了。尽管时间所剩无几，船员们仍然竞相为确保跃迁的成功作各种准备，这种混乱在机库内部尤为突出。

　　尽管如此，船上的男男女女都尽了他们的努力。

　　“全体船员立刻到紧急岗位报到。全体船员，到紧急岗位报到。这不是演习，重复：这不是演习！跃迁将在五分钟后开始，现在开始倒计数！”

　　浓烟笼罩下的麦克罗斯城底下是迷宫一般的地下掩体系统。詹森正不安地动来动去，但并不是因为拥挤——要知道整座掩体工程的设计容量远远超过这些居民和所需的给养以及配套的小型设施的带求——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将麦克罗斯岛变成人类最终的避难所。

　　但詹森却在想念他的堂姐，“我越来越担心明美了，你们呢？不知道现在她在哪儿。”

　　“别为明美担心。她会没事的。”他妈妈想方没法让他宽心，“她肯定在另一座掩体里边，就这么简单。”

　　他父亲也赶紧补了一句：“当然！像明美这么聪明的孩子是不会出事的！不是吗？”

　　然而这些成年人却向这个男孩隐瞒了他们的往事。

　　很久以前，他们经历过那场残酷战争的冲击；现在，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外面依然是不详的寂静——甚至没有军方解除警报的信号。

　　“是啊……”詹森点点头表示承认。他缓缓坐下，继续等待，一边把身上的毯子拉紧。

　　“你要动身去什么地方吗？”明美问。此刻瑞克正为嘲鸟号进行起飞前最后的检查和调整。

　　他关上通道面板转身面对着她。“我要载你回岛上去，我答应

　　过的。”他跪在地上把工具装进箱子，并把箱子放回杂物槽，现在你还是想回去对吧，不是吗？我可不想被这样或那样地困在这个鬼地方。”

　　他无法对自己承认把她留在身边对他有多重要，要知道这跟他过去在飞行杂技团的生活完全是两码事。

　　SDF－1号伴随着珊米最后几句通讯轰轰地响个不停。“注意，全体船员。五分钟倒计数开始。”

　　明美递给他一块巧克力，“吃糖吗？”经历了那样的艰难和危险之后，不知她的口袋里怎么还会保留这种东西。

　　“……谢谢。”

　　“瑞克，什么是跃迁？”

　　“啊，跟我们没一点关系。”他伸出手把她拉到座船里，“上来吧，我们走。”

　　她有些怀疑地看着小型飞机狭窄的单座空间，“这么小，能坐得下两个人吗？”

　　“如果他们都比较乖，就不会有问题。”当他扶着她的腰部帮她登上嘲鸟号的时候，她没有抗拒。

　　瑞克把自己的变形战斗机头盔递给她，“给。把它戴上。”

　　她睁大眼睛看着头盔，他对她真是关怀备至。“噢！”然后她就把它戴上了。

　　“你戴着它的样子真可爱，明美。你可以领导时尚新潮流了。”

　　她有些愠怒地哼了哼，“哦，你这家伙！”

　　他傻乎平地吃吃直笑，然后打开机库的舱门。舱门上的指示器告诉他，SDF－1号正在迅速下降，现在的高度很低。足以使飞机的涡扇发动机转起来。

　　从半开的舱门中，他看到的第一件事物就是远远落在他们下方的麦克罗斯岛，对他来说，这应该是战舰最可能停靠的地方，然而只要有可能，他绝不愿意再留在船上。这些品种繁多的军用飞船已经给他和明美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明美也看到了麦克罗斯岛。她一直渴望地盯着它看，甚至没有发觉瑞克已经挤进了驾驶舱。他紧紧挨着她，她的后背就靠着他的膝盖。

　　推进风扇开始缓缓转动，他关上座舱掉转机头，然后启动了引擎。这也许是他飞行生涯中最能显示技巧的起飞动怍，一个不小心，SDF－1号下降时卷起的涡流就可能把渺小的竞技飞机拦腰撅成两段。

　　“抓紧我，明美。”

　　“这里太挤了。”明美朝前挪了挪，试图靠在仪表板上。

　　“嘿！如果你坐在那里，我可没法驾驶！”

　　她只得往后靠，而他也决定在SDF－1号卷起更大的气流前速战速决。他给风扇加大了油门，开启了反转叶片。

　　“对不起，瑞克，”明美向他道歉，“不过这里实在是太……挤了！”这时，嘲鸟号陷入了尾旋。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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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来自二十世纪晚期英国皇家空军特别空勤团的格言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常常被格罗弗引用，尽管他的军事行动和造诣都表明，他远远不是一个鲁莽的人。

　　当然，他用自己在麦克罗斯岛上空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他对这句格言的深刻理解。

　　                                    ——《第一次洛波特战争史》第八卷





　　嘲鸟号急剧下降，它旋转着往下俯冲。瑞克用尽了办法，终于避免了一头撞在炮台上的惨剧。

　　“不用担心，明美，我可是个飞行高手。”瑞克用他自以为沉着的腔调说道。他努力控制住飞机，希望能够远离SDF－1号无比坚硬的船壳，而明美此时却把头埋在胸前默默地呻吟，乞求上天能够稍微延长她的小命，让让好好吸上一口空气。

　　然而事情甚至出乎他自己的意料，瑞克成功地将飞机从尾旋中拉起，并获得了理想的飞行高度。“嘿，你还好吗？”

　　她定定神四下张望，发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她忍不住高兴得大笑起来，还给了他一个拥抱。

　　瑞克·亨特感到非常、非常的愉悦，他甚至希望这趟飞行永远也不会结束。

　　很明显，麦克罗斯岛就在太空堡垒的正下方．随着SDF－1号的下降，它们的距离越来越近。“跃迁将在十秒钟后开始。”

　　克劳蒂娅咏叹般的声音在PA系统中回响。

　　“九……”

　　格罗弗面无表情地看着数十个读数和显示屏，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担忧。密闭着的谜一般的引擎使船体开始震动，跃迁发生器引发的震颤越来越厉害，似乎要把船上的每个人都切成两段。

　　每一秒似乎都披拖长了，接着，他听到克劳蒂娅的声音：“……二……一……零！”

　　“开始超空间跃迁！”格罗弗命令道，舰桥机组立刻分头忙着执行这道命令。

　　在格罗弗看来。舰桥上的一切都变了样，或许他看到的是高于红外线、低于紫外线的光谱成像。不管怎么形容，战舰上层建筑的轮廓被怪异的亮红色、黄色和橙色光线勾勒出来，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观。

　　也许我看到的就是局部光谱？

　　即便如此也无法解释这道奇异的、甚至是鬼魅般的景象。这景象并不是很清晰，它在空气中忽隐忽现，变幻的效果跟二次曝光没有什么不同。

　　SDF－1号正处在红热的气体云的中心部位，以它为中心，一个白热的光球出现了，它跟这天早些叫候天顶星舰队出现时的光球完全类似。人类从来不曾听过的声音在船员耳朵里回响，却不知它从何而来。

　　超空间跃迁的球体越涨越大，它脱离了朗博士的理论和计算范围，最终笼罩在麦克罗斯岛以及岛上的港口、甚至笼住了代达洛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超级航空母舰。它们也变得模糊起来，变得有原来两倍那么大，海水冲刷着这个球体，仿佛撞上了一块铁板。

　　地震一般的颤动开始了，简直比天顶单人发起的进攻还要凶猛。它冲击着避难所，市民们都以为大难临头了——他们所能想像到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世界末日。

　　在麦克罗斯城，突然卷起的气流横扫着整片街道，摧残着仅存的建筑和交战双方遗留在地面上的部队。太空跃迁引起的狂暴的负效应同样没有放过嘲鸟号，它在风中旋转着，像一片小小的树叶。

　　炽热的尘埃终于出现，光球越来越亮，它打着旋，像一只懒惰的昆虫，又像一颗敏感的小星星。舰桥上的机组成员根本不能把精力集中在仪表或显示屏上。丽莎呜咽着，她觉得既痛苦又恶心，那种感觉就跟把生命从她的肉体强行分离一般。

　　SDF－1号周围的球体环绕着整个小岛，它的四周被海水所环绕，球体还包容了很大一片的天空。大海冲刷着球形力场，但毫无设果。

　　SDF－1号从二次曝光的景观中再次变幻，最终稳定下来，渐渐淡去消失了，刚才还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不为所动的球形力场也在转眼间彻底消失，不见踪影。

　　数百万吨的海水迅速填补了力场消失留下的空隙，巨浪互相冲击碰撞引发的潮汐超过了这些天星球上最凶猛的浪涛。空气也涌进来占领那片瞬间形成的真空，巨大的霹雳声跟核武器的爆炸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世界边缘，天顶星主力舰队正在聚集，准备发动最后的进攻。然而就在他们开火前的这最后一微秒之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夺目的光环照亮了地平线。

　　不用借助任何仪器，也不用听取技术官员的汇报，布历泰就眼睛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超空间跃迁！简直令人无法想像！”

　　“如此靠近行星重山场，真是让人不敢相信！”艾克西多终于逬发出难得一见的感慨。这些原始的生物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修复了太空堡垒，他们还修正或是预先编制了超空间跃迁的进程！也许是佐尔所设计的，但是这无关紧要；只要它还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我们就必颁夺回这艘战舰！

　　布历泰正发出他那可怖的野兽般的咆哮，他的拳头握得那么紧，就连艾克西多都能够听见骨节噼啪作响的声音。

　　“我立刻就要知道他们的准确位置！”

　　自从两千万年前太阳系诞生的阵痛开始，在这个星系最遥远的领域就是一片寒冷和黑暗，熔炉一般宏伟的太阳在这里不过是黑夜中一颗冰凉渺小的水滴。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孕育生命的基础，而冥王星，这片空间里惟一的行星和太阳的距离却是地球到太阳的四十倍，因而它的表面温度已接近绝对零度。

　　然而就在这独一无二的时刻，冥王星和它惟一一颗忠实的卫星卡隆①都并入了那条孤独的偏心轨道。

　　【①希腊神话中的冥府渡神。】

　　跃迁力场再度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巨大天体出现在太空。SDF－1和一座小岛被挂在宇宙空间，下面带着一片碗底形状般的海域，在麦克罗斯城上方甚至还飘着战火硝烟。

　　球体一闪，不见了。本来，水应该在真空中气化，没有闭锁在战斗堡垒或掩蔽部中的气体都该全部散逸，地球的这个小小部分——麦克罗斯岛内应该分崩离析。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证明其它某种法则起了作用，以史前文明为动力的球体撑不了多少时间，就算有太空堡垒强劲的引擎推动也办不到。但次生效应能够做到这点——与人类迄今为止在宇宙中开发的比较落后的能源材料相比，史前文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海水立刻冻成了冰块，它附着在岛屿上，一边扩展一边断裂。空气大都朝着地表往下沉，凝成固态的空气像雪花一般落在岛上，数秒种内就为它披上一层冰做的外衣——尽管仪器显示在这样一片地表根本不可能产生重力。但事实却是，海港凝成了结结实实的一大块，两艘超级航母不久便被冻结在冰块中，嵌在这一片冰封世界里。

　　这次巨变成了洛波特战争中无数让人难以索解的奇事之一。只有到了后来，经过一系列事变和发现，人们才得以隐隐约约琢磨出那个寒冷的下午，远在五百万英里之外的太空中所发生的事。

　　失去了方向感、内心的惊慌失措、以及靠在自己身边的明美都迫使瑞克隐藏住他想要表达出的恐惧感。瑞克还发现了另外两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他的涡扇发动机丝毫不起作用了，同时他的座舱盖也结起了一层白霜。

　　本来他用不着表现得如此吃惊的，在此之前，他就惊恐地看着麦克罗斯岛变成了一片白雪皑皑的极地景观。很显然，这个黑漆漆空荡荡的大家伙，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对他已经没有重力的约束了。他能够听到嘲鸟号的座舱盖被低气压牢牢封住的声音——外而根本没有气压——他默默地诅咒着，运气真是背极了。

　　瑞克望着座舱玻璃上厚得像毯子一样的白霜，不知道除了等死还能做些什么。

　　“把灯打开吧！”格罗弗命令道。为执行跃迁，他们已经抽调了所有系统的能量。在紧急状态下，舰上的照明系统把怪异的红色光线投射在所有的物体上，然而在真空的宇宙空间根本不需要使用加热部件，格罗弗不知道哪里出了乱子。

　　“我们正切换到备份系统，舰长。”克劳蒂娅的话音很清晰，她很快把灯光调整为正常模式。机组成员眨了眨眼，接着忙自己的事去了。在晃眼的灯光照射下，一股夹杂着各种碎片的尘暴刮过舰体，碎片不时敲击着船壳。

　　“雷达显示有个特别巨大的物体正在我们的下方，长官。”维妮莎向他汇报。

　　至少对于太空堡垒来说，它的确是在“下方”，然而从电脑读数看，它却非常特别，即使对于为实施超空间跃迁而切断人工重力系统的战舰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的跃迁目标是月球。你们看到的那个大家伙就是它。”格罗弗说。

　　“对于月球来说，它实在太小了，长官，”她作了个比较，“我为您把它投射到主显示屏上。”

　　大伙看了一眼，每个人都因震惊和后怕倒吸了一口凉气。

　　“它正冲着我们飞来，长官！”维妮莎说。

　　格罗弗迅速看了一眼读数反驳道：“不，是我们在朝着它飞！”

　　“那是麦克罗斯岛，格罗弗舰长！”维妮莎喊道。而此刻，格罗弗也已把它看得一清二楚。他已经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估量这次碰撞会造成多大的损失，然而现在还有些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其它问题还是留到以后再思考吧。

　　“减速火箭，克劳蒂娅！以最大功率开启火箭！”

　　克劳蒂娅抿着嘴忙个不停，她仅仅找了个空档说了句：“没有动静；不管怎么摆弄，我的计算机都没有反应！”

　　可恶的能源枯竭！她在PA系统里推出“准备碰撞”时心里这样想道。“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准备碰撞！准备碰撞！”

　　SDF－1号很无助地撞向了麦克罗斯岛。

　　“岛上覆盖着一层冰。”珊米汇报道。

　　大家从屏幕上也都看得很清楚。克劳蒂望离开观察学远镜伸了个懒腰，以防撞伤自己的鼻子。

　　SDF－1号轻轻擦在小岛倾斜的表面，倾轧着地面上的建筑，它们就像浸了液氯的薯片一样不堪一击。战舰横扫着这个数小时之前还生机勃勃、喜气洋洋的城市。

　　在地下掩体哩，人们正在处理失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各类不适和病症，以及人体漂浮在半空向墙体、地面和顶棚运动引起的恐慌。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停留在地面。

　　詹森紧紧拽着妈妈的手嚎啕大哭，此刻他正朝墙上飞去。琳娜忙一把拖住他．两人在半空中无助地打着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

　　嘲鸟号玻璃座舱外头的白霜在吸引力的作用下离奇地消失了，这种力与重力完全不同，但具有许多类似的性质：它似乎还能使人头脑清醒。

　　然而玻璃罩仍然把冷气传导进了座舱内部，厚厚的水汽凝结起来，把玻璃变得朦朦胧胧的，瑞克擦去老大一块水汽露出玻璃，看看外面的情况到底如何。

　　“噢！瞧外面有多美！”明美吃惊得忘了呼吸，她又黑又长的头发在失重的状态下轻柔地飘浮着，瑞克再次被她的天真、纯洁的灵魂所打动。她总算能够发现四周的美景，但对于潜在的危险和丑恶的事物却始终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漆黑的空间闪过一道星光，一块碎裂的巨型岩石擦着他们飘了过去。瑞克试图恢复对飞机的控制，但是没有成功。

　　涡扇发动机彻底没有响应了。真是疯狂，看来再没有其它解释，我们正处于外太空。就是说，我们遇上大麻烦了！瑞克心想。

　　“噢，我的天，是不是很罗曼蒂克？”明美感叹道。

　　瑞克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是啊，的确如此。”

　　一次生硬的金属碰撞把小型飞机震得不轻，它打着转向远处飘去。瑞克朝那个东西瞥了一眼——它是某种大型机械，和嘲鸟号的碰撞改变了这个大家伙原先的飞行路线。

　　小飞机在真空中不断旋转，把他们俩吓得尖叫连连。接着飞机又撞上了另一块太空漂浮物。第二次撞击使得瑞克的鼻子磕到了明美的后脑勺，但它也吸收了不少多余的能量，旋转的速度终于减慢，飞机又开始半稳运动。举目四望，到处都漂浮着各种各样的城市垃圾。

　　由于鼻于挨了撞，瑞克猛地打起喷嚏来。明美吃惊地看着他，终于哈哈大笑，接着瑞克也加入到捧腹开怀的行列中。

　　然而她突然警觉地止住了笑声，“是什么东西发出那种嘶嘶的声音？”

　　瑞克赶忙掩饰他内心的慌张，“哦，一切都很正常。别怕这怕那的。”

　　然而嘶嘶声是从风挡的玻璃框架下一道头发丝大小的裂缝中传来的。“在飞行中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比方说这一次，”他强迫自己轻松地笑笑。

　　找怎么敢告诉她飞机正在漏气！那股正在泄漏的气流正把明美的头发吸向裂缝。

　　瑞克摺起他的手绢，想用它堵上这道裂缝，也许可以顶一阵子吧，他想。然而，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

　　明美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中满是恐惧。“我们离开这，好吗？”

　　“嘿，放松点，你很着急吗？”瑞克想到了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他再次把头盔扣在她头上，她依旧按照他的要求坐在瑞克膝盖前边。假如火箭助推器都不起作用，我们就彻底没教了！“觉得舒服吗？”

　　“嗯哼。”明美回答道。

　　瑞克轻轻地打开助推器，点燃了火箭。

　　尽管助推器可以分别控制，但利用它进行转向操作仍然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推进器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外太空的机动可比不上空中杂技团，这些推进器终究帮不了太大的忙。

　　推进器射出一束微小的火焰，它的推动如同咳嗽一般有气无力，但嘲鸟号终于还是上路了。从选定的喷管里射出的微量射流成了飞机转向时唯一方式；但糟糕的是，小小的火箭发动机中所剩的燃料已经没有多少了。

　　他四下张望，希望能发现四周有那些漂亮的vT战斗机的踪迹。

　　“我想我们得去找找SDF－1号，”他说，“这附近好像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情。”

　　空气泄漏的声音还在继续，但至少座舱玻璃上的霜已经融化。他不再考虑自已还能够活多久，而是专心致志地驾驶飞机寻找太空堡垒的位置。

　　“它在那儿！”明美短促地喊了一声。

　　SDF－1号实在大得难以被人忽视：它仍旧停靠在麦克罗斯岛残存的土地上，四周到处是爆炸、导弹飞行的轨迹以及能量波的闪光。

　　战争还在继续。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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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很陡就会相信它的。

　　                             ——摘自林明美的日记





　　“那边好像在打仗！”明美说。

　　管它呢，反正我们无处可去。“别担心。”他关掉推进器，小心地调整机头，对准前进的方向，一边祈祷不要有残骸或者碎片挡住他的去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做出任何规避动作。

　　在地球上那场激烈的战斗中，地球的防卫者忽视了一艘参与第一波进攻的天顶星登陆舰。它满载着战斗囊，但由于受损严重被迫再次降落到麦克罗斯岛上，无法重新起飞。因此，这艘登陆舰也被超空间跃迁的进程传输到宇宙深处。

　　登陆舰无法使用了，但天顶星军队的战斗囊却立即恢复了对战舰的攻击。毫无疑问，由于过早的转移，它们没有收到上级进一步的命令。况且，他们意识到自己早已脱离了舰队，假如不能够攻占太空堡垒，他们就无法在冥王星轨道上长时间生存。

　　这个太空中的小岛彻底疯狂了，外星人的战斗机甲一窝蜂地发起一波又一波自杀性攻击，又被战舰上的炮火一次又一次地打退。在另一边，瑞克·亨特竭力调整火箭姿态。对准了战舰中部。

　　尽管飞行十分斟难，他仍然干得非常出色。通过对推进器的微调，他慢慢地把小型竞速机引上正确的方向。他惟一能够用来减速的方法就是打开推进器，试着一点一点地靠近目标。看起来这事的希望并不大。

　　然而，一起突发事件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所有的着陆船坞都已经关闭，密封了。“我忘了，他们总在开战的时候把它们关上。”瑞克说。

　　明美用力眨了眨眼看着瑞克，似乎他刚才讲的都是外国话。

　　一架受了致命伤的战斗囊颤抖着掠过他们身边，拖着冒火的长尾巴，像颗居无定所的流星。这个被穿甲弹击穿的牺牲品如同被主人抛掉的旧鞋，绕着SDF－1号打转。它飞得那么近，以至于差点烧焦嘲鸟号的翼尖。瑞克和明美条件反射地向后一缩，但它还是一头撞向了SDF－1号。

　　瑞克拉长脖子往外望，想看看后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斗囊装载的所有武器在一瞬间同时爆炸了，释放出的巨大破坏力直接命中飞船一处凹进船体的狭窄的维护通道。

　　这次命中从概率上看大约只有了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但它确实改变了那一处船壳的形状。太空堡垒的装甲薄弱处被击出一个大洞，而这个洞就在小型飞机航线的正前方，直到爆炸的冲击波改变了它的航向。

　　嘲鸟号震颤着，在半空中突然停住，接着开始旋转。跟看它的机鼻就要触到SDF－1号，它才脱离了不稳定的飞行状态。

　　瑞克看到前方的一线亮光，这时他的呼吸也开始有些困难；更槽糕的是，火箭推进器没剩多少燃料了。“也许我们可以从敌人打穿的洞里钻进去！”

　　明美短促地点点头——呼吸困难使她难以开口说话。

　　瑞克接通推进器，尽他的所能操纵飞机往前冲。

　　如果换了别的飞行员，他们恐怕就无法幸免于难了。然而瑞克对他自己的嘲鸟号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在一分钟左右的火箭推进中把竞速飞机调整到适当的航向。没有时间转向和减速了，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明美在这次迫降中生还。

　　不过他们还得继续承受一次糟糕的着陆。命运的天平突然在他们前方摇摆不定：一道厚重的装甲隔帘正从破洞后方缓缓下降，它是飞船在受损时的自动修复控制系统自发启动的。

　　瑞克把所有的火箭发动机都开到最大，眼睁睁地看着他惟一生还的机会在一丝一毫地慢慢溜走。他启动了涡轮风扇，叶片开始全速倒转。如果进入船体后能够接触到空气，它能对飞机减速起到点作用。

　　他还估算了洞口的外排气流造成的阻力可能对他到达船体时间的负面影响，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想的——否则，无论是推进器还是涡轮风扇，它们都无法帮助嘲鸟号迎着巨大的空气泄漏逆流而上。

　　马上就要到了。然而，不断下降的装甲帘终于还是削平了他的垂直尾翼。事实上，他的驾驶技术足以在航空史上留下一笔。

　　不管怎样，小小的竞速飞机终于钻进了宽大的隔舱。它基本没受什么损伤。朝着宽大的顶棚飞去。推进风扇接触到稀薄的空气开始哀号，此时，装甲帘也咣当一声锁定在预定的位置。

　　船体内部出现了重力效应，嘲鸟号的爬升动作突然变成了急速俯冲。差一点就成功了，瑞克知道已经晚了，玻璃风档前的甲板正飞速旋转着向他逼近。

　　幸运的是，他们所处的区域里挂满了起重缆绳、吊索和滑车之类的东西。嘲鸟号幸运地被它们拦住，它翻了个，撞上另一个物体，接着又挤破了其它更多的东西。

　　瑞克和明美只觉得跟前一黑，便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失去了意识。然后，他们发现自己倒挂在半空，甲板离玻璃座舱盖有一到两码远。生命维持系统正在为船舱补充空气，机器的隆隆声变得越来越响，

　　嘲鸟号被绳索底朝天地拦在半空，但它目前的姿态很稳定。

　　最为幸运的是，没有哪根缆绳拦腰搭在座舱风挡上，否则他们会被困在飞机里动弹不得。

　　瑞克现在可没有耐性考虑怎样潇洒自如地从飞机里出去。他使劲敲了敲风挡，玻璃盖向下打开飘落在地面上。他用尽全身最后一分力气把明美托下飞机，接着解下身上的安全带，慢慢把身体滑落下来。双脚终于触到了地面，他惟一能说的只是一句：“呼！”

　　她正半跪着，紧挨着他，两个人惊讶得对视半晌。他们都曾以为自己死定了，两人互相看了看，突然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有生以来，他们从不曾笑得如此开心过。说不清到底为了什么，对瑞克来说，能和明美一同分享快乐变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刚刚击毁了最后一架敌机，长官。”珊米向上级报告最新战况。

　　“很好，”格罗弗点点头，“和总部联系上了吗？”

　　这可是克劳蒂娅手里的烫山芋。“还没有，舰长。我试过很多次，但没有反应。我们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

　　珊米插了一句：“你确定系统没有出故障吗？’’

　　“绝对没有。”克劳蒂娅简洁地反驳道。

　　“完全没有问题。”维妮莎也为她作证，“它们运行得非常顺畅。”

　　格罗弗不想放纵自己内心的恐惧。对于可能发生了什么，他有非常清醒的估计，但假如事实正如他所预料，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然而事实蝓终是事实，谁也不能对它视而不见。

　　“报告我们现在的位置。”

　　维妮莎迅速而又精确地给出了答案：“根据计算机显示，我们目前正处于冥王星轨道上。”

　　“冥王星轨道？”这个结局比他预料的还要糟得多。残忍的死神曾经不下百次地欺骗过他，但坚忍不拨的意志始终能够让他坚持到最后。

　　舰桥上的人全都围住了维妮莎，甚至像岩石一般坚定的丽莎都感到吃惊。“冥王星？”“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克劳蒂姗大声抗议，但她心里很清楚，事实不容质疑。“跃迁进程始终是在我监控下进行的呀！”

　　在这些幸存者当中，格罗弗是最清楚在什么时候要保持权威（当然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什么时候要表现得像个家长（他用这种处事风格成功地解决了他曾遇到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和危机）。

　　“好啦，好啦。安静，安静。大家不要慌。”他的嗓音明显具有镇静的作用，就像精确的共振反应，它把纪律和秩序重新带回了舰桥，“我们所要做的不过就是重新跃迁一次，回到原先的起点而已。”

　　这句话使得大家面面相觑，最终控制住各自的情绪。格罗弗再次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一切都飞不出他的手掌心。

　　在船尾的引擎隔舱内，朗博士正仰天大笑，他的双掌猛拍在膝盖上，那神态看起来像是歇斯底里的疯子和奥林匹斯山神两者的混合体。技术员和科学家们围了过来，满脸狐疑地望着他。

　　好几次他抬起头向上张望，然后又哈哈大笑几声，就这么过了半分多钟，泪珠才从他怪异的眼睛里流出来，顺着眼角滑落下去。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可怕而又永恒的玩笑。

　　就在周围的人反应过来之前，朗迫使自己停了下来。这样天大的玩笑并不是能跟每一个人分享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丰富的幽默细胞。

　　朗把身体站直，深深吸了口气。他摇摇头积攒着力量。“给我接通格罗弗的电话。”

　　“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此时此刻，格罗弗正如是说。

　　“希望如此，舰长。”丽莎嘀咕着。回到自己的位置，她的热线电话又响了。

　　“什么？”格罗弗接过听筒。像棕熊一般咆哮起来。“你是说……什么？绝对肯定吗？你呆在那别走开，我马上过来。”

　　格罗弗猛地摔下话筒，丢下其它亟待处理的事情大步走向舱门。

　　舰长怎能在这种时刻离开舰桥？丽莎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所震惊，她像树桩一样牢牢站在原地。“舰长？发生了什么事？”

　　格罗弗在门口略微顿了顿，“朗博士刚才告诉我，跃迁系统凭空消失了。”

　　一群人立刻发出窒息般的叫喊和呻吟；珊米和琪姆甚至抱在一起，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每个人都知道格罗弗的话意味着什么。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克劳蒂娅低语道。

　　刚走出舱门，格罗弗就止住脚步点燃了他那散发着恶臭的旧烟斗。没有理由怀疑朗提供的讯息，他虽然沉迷于洛波特技术，但却是个相当理性的人。现在，他正独自思考关于当前的轨道位置、距离、生命维持系统以及发动机性能曲线等方面的问题。

　　他喷出一团浓烟，对着烟灰锅里的烟草陷入了沉思。我得把它熄掉，这是在浪费时间。

　　“嗯，那么现在，”他大声说，“我们得开始长途跋涉了。”

　　尽管事情非常离奇，但朗并没有说错：跃迁引擎消失了。

　　格罗弗很快回到了舰桥，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扭转这个毫无希望的局势，并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我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格罗弗冲着话筒喊，“但我们现在头等优先的大事就是尽全力把岛上的居民转移到船上，越快越好！”

　　他把话筒扣上，看着机组成员：“怎么了？”

　　“舰长，我们无法和代达罗斯号以及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取得联系。”丽莎向他汇报。

　　他凝视的目光移向下一个观测口。就在数百码远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艘庞大的超级航空母舰正停靠在一片残骸和垃圾当中。空中漂浮着汽车和各种家具，以及这场悲剧造成的可怖的人类遗体。

　　“它们不过是供大气层内的飞机使用的航空母舰，所有的空气在跃迁时都逃逸得干干净净。”

　　不用解释，大家也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船员连同其他未进人掩体的平民在跃迁过程中也都已丧生了。

　　“真是场可怕的灾难！”

　　但对于他来说，现在还有远比描述在超级航母最后几秒发生的惨剧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处理。营救幸存者返回地球的机会正在一分一秒地逝去，现在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能否获救就取决于他了。

　　亨利·格罗弗同历史上的一小部分人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在这样非常时刻，他是惟一适合这种非常处境的非常人选。格罗弗的决定对于人类是一大幸事，并因此而被载人史册。

　　“海因斯中校，你派出一个中队的救援车辆在SDF－1号旁边的航母上展开救援活动。得让他们加紧行动，即便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连班工作作也要完成这两艘航母的气密性改造，并让它们再次投人使用。”他喊道，心里却在考虑清理工作将会是一件多么令人毛骨惊然的活儿。

　　丽莎的表情显得很吃惊，“舰长，把它们跟SDF－1号对接要比和铁甲一号和铁甲十号汇合更重要吗？”

　　“是的。我相信舰上的武器还可以使用，况且航母上还有很多变形战斗机。”

　　“希望如此，舰长。”丽莎说道。

　　“动作要快。”格罗弗添了一句。

　　“那还用说。”克劳蒂娅小声嘟囔着。

　　格罗弗在观测窗边缘站定。死了那么多的人！当初我怎么犯了这么愚蠢的错误？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这种自责对他是不公平的。他只是作了惟一可行的选择。假如他不那么做，SDF－1号可能已经落人了外星侵略者的手中，接着，所有的一切都会彻底失去。

　　“我们还必须铺设通往地下掩体的登舰通道，把所有居民安全送达SDF－1号。”他扭过头下达命令，“通知菲丁上校和他的下属，暂停所有手头的任务，立刻为难民预备临时生活设施。安排第五和第六EVE大队立刻开展救援话动；告诉他们把所有能用的物资都带上船，尤其让他们注意搜集食物和冰块。”

　　舰桥机组赶忙开始行动，命令边下达，她们就边做笔记。列出各种类型资源的清单；为各个部队准备给养和武器发射所需的物资；远程雷达在进行不间断的扫描，以搜索敌人可能出现的蛛丝马迹……其中，最后一项得到了格外重视。敌人已经发现过我们，格罗弗想，假如还有第二次，那就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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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亨特能把“SOS”信号派上各种不同的用场





　　在舰桥下部偏后的某个舱室里，瑞克·亨特正在卖力地工作．他被一根起重索弄得满身油污，而且累得够呛。浑身是脏兮兮的油渍，所干的活看来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事实证明，要把机翼重新接回嘲鸟号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即使成功，也不一定能持久。然而光是加固机体框架以及维修机身上的毛病就已经把他逼到了耐性的极限。

　　竞速飞机仍然底朝天地悬挂在半空，缆绳和各种绳索从底部兜着它的机翼、机鼻以及尾部。他爱这架飞机，事实上这架飞机是他靠手工一点一滴地组装起来的；就这样放弃它的想法让他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架飞机能否修好是他和明美生还的关键。

　　他终于结束了机身部分的工作。由于没有装备对讲装置或其它通讯设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引他们脱离困境。而假如他能够使飞机重新飞起来，他就有办法挪开那块金属装甲帘，这样他就能回到宇宙空间，并找到一个适合着陆的机库。

　　可明美对这个打算根本没有信心，但她一直不说话。就在他靠着那根起重索的时候，她碰了碰他的肩膀。

　　“瑞克，你不可能让它重新飞起来的。为什么不试试飞机上的无线电装置呢？这应该会比较容易。”

　　他疲倦地从绳索上挪开身子，“无线电在着陆的时候就摔坏了，碎片飞得满地都是，它再也无法使用了。”

　　“噢。”明美小声地说。

　　瑞克仔细考虑，自己脑海深处的一些想法。他抬起手腕上的Heiko牌航空手表，改变了它的工作模式。“也许它能帮我们离开这里。”

　　她靠近了些仔细打量，“这里面有什么？”

　　“惯性示踪器——它是一种罗盘。”

　　明美的表情显得很困惑，“不过，罗盘不都是有两个指针，前后转动的吗？”她把两手食指搭在一块比划着表达自己的意思。

　　“嗯？哦！”瑞克笑起来。

　　明美的样子有些委屈，“就是嘛，我见过的罗盘都是那样打着转的。”

　　他们立刻出发了，瑞克打着手电筒照亮了前方的道路——那是从他的应急装备里取出来的。“万一在这个又大又破的巨型浴缸里迷了路，依靠这种罗盘，我们就能找到来路返回嘲鸟号。”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大迷宫，迷宫里是无穷无尽的沟渠、缆线、船壳、走道、管道以及舱壁，在空旷的船体内部，他们的脚步声听起来也很怪异。

　　“不知道这些管子是干吗用的？”明美边问。边伸出手去摸。

　　“也许用来冷却某种供能设备吧。”瑞克耸耸肩。

　　“哦。”紧接着又是一声“哇”，明美痛叫起来，她猛地把手抽回，似乎已经烫伤了指尖。

　　“你没事吧？”

　　“我设事。就是有点烫手。”

　　瑞克的眉毛拧到了一块，“啊，原来如此。这么做是有点笨。”

　　“对不起。”

　　他们又上路了。突然，瑞克踝上了一片油污，他猛地滑了一跤，差点摔个狗啃泥。

　　“嗯，你这是在干吗呀？”明美得意地问。

　　瑞克咕哝了一声，爬起来继续向的走。

　　他们最终来到一个堆满边角料以及机器磨损件的隔舱。“看来是条死路。”瑞克判断，

　　“你是说，”明美用颤抖的声音问，“我们回不去了吗？”

　　“现在你不能去找你的朋友，罗伊！”克劳蒂娅冲着屏幕喊道。

　　“但我知道瑞克就在外面的某个地方。”骷髅队长坚持己见，“我不能就这么抛下他不管。”

　　罗伊对她非常重要。想到这，克劳蒂妞就忍不住想穿过屏幕飞到他的座舱里掐他的脖子。“听着，你不能想走就走，随心所欲地离开自己的岗位！假如——”

　　格罗弗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喉咙，“格兰特中尉，让我跟他通话。”

　　她咬住下唇，但终于回答道：“我马上把您的线路接到八频道，长官。”

　　格罗弗抓起了话筒，“福克少校，你的请求已被驳回。关于你朋友的事我也很难过，但战舰外面还有七万多平民幸存者，我们必须投入所有的力量保证他们的安全。”

　　罗伊眯了眯眼睛．“遵命，舰长。不过我想，多数人都会认为那么多条生命要比个人友谊更为重要吧。抱歉打扰您，长官。”

　　罗伊的信号消失了，格罗弗把话筒一摔，“这个傲慢无理的小子！”

　　“头脑发热。”克劳蒂娅屏住气说。而此刻，丽莎正试图集中注意力完成她手头的工作。过去，她还曾希望今生今世再也不要听到瑞克·亨特的名宁。由于缺乏睡眠，她的眼睛有些模糊。

　　“栽们在哪？这又是什么地方？”明美想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这艘船大得很。”瑞克承认道。

　　弄不清方位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这间舱室大得像个机库，里面堆满了板条箱和各种设备。但最令人诧异的是，舱室尽头有个巨大的舱门。

　　“为什么不爬上去呢？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明美提议道。接着她走向箱子堆成的小山。正当他拖着她的手向上爬的时候，她开始幻想了。“也许顶上就有个过道，通过它，我们可以通到走廊，最后走出这个鬼地方！啊，我还有可能按时回家吃晚饭呢！”

　　她跑到那个方向，而他却停了下来在另一头做标记。“嗨，那个东西是个巨型的阻隔室！看样子是专门为那些巨型外星人设计的！”站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很不好，他突然觉得自己十分脆弱，张大的嘴也合不拢了。“我希望他们再也别回来……明美？明美！你在哪？”

　　他急匆匆地跑回来，结果在一个观测窗的前方发现了她。

　　明美正神情恍惚地望着太空深处。残骸和各种漂浮物越积越多，它们飘荡着掠过飞船。

　　“看那里，”她的话音充满了伤感，“你说这里发生过什么？”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从哪来。不过看起来像是全城的东西都被吹得四处乱飞。”

　　明美的样子像是马上能掉下泪来。“这些……这些东西可能是从我家里飞出来的吗？我是说从麦克罗斯城？”

　　经过了似乎一年那么久远的时间，舰桥壁的船员终于可以休息了。她们喝着咖啡，而格罗弗则以个人身份检视战舰的各个角落。

　　丽苞摇了摇头，“假如外星人再次发起攻击，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

　　维妮沙说：“常规通讯马上就可以恢复了．也许地球总部会给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丽莎却对此表示怀疑：“假如我们采用传统的通讯方式，那将要付出相当大的机会成本。我们可能泄漏自己的位置，外星人就会据此找到我们。”

　　“海因斯中校。”歌唱一般轻快的声音在珊米的座位上响起，“第五安置队的队长想跟您通话。他说情况紧急。”

　　丽莎把咖啡推到一边，她知道恐怕没机会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了。

　　“好嘛，这条路也是哪都不通。”瑞克皱皱眉，把手电筒的灯光投射到前方的舱壁上，“你的腿感觉如何，好些了吗？”

　　明美揉了揉地的脚踝，“我想是刚才给崴了一下，现在好多了。但是现在有点渴。”

　　瑞克想了想，“在飞机上，我倒是有些应急干粮，但没有存水。”

　　突然，他灵光一闪：“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是水呀！你在这等着！”

　　他快步跑开了，只留下明美一个人嘀咕着：“真搞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很快，他就回来了，手里还拖着一根不知从哪找到的钢管。“当——当！听说女士想要些水？饮料很快就到！”

　　他把钢管嵌进两根管道的接榫处使劲往外撬，想把它们分开。

　　“小心，别伤着你自己！”明美提醒他。

　　“真结实……比我想像的要牢呀。”他从牙缝里逬出这句话。

　　叫美赶忙踢掉鞋子。“我来帮你！”

　　他们用尽全身的力气往下压，水管开始吱吱嘎嘎地发出声响。他们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管子终于断裂了，一股水流涌了出来。

　　幸运的是，它是温热的，一点也不烫。瑞克和明美向后摔倒在甲板上，清水喷得老高，像倾盆大雨般浇到他们身上。

　　“成功了！现在，它就是我们的锅炉！”瑞克欢欣鼓舞地喊。

　　明美也笑着加入欢乐的行列。

　　过了一会，她浑身湿透地站起来，用手掬着水喝。“哇，真是太棒了！现在，我想洗个澡。”

　　“嗯？”瑞克没反应过来，就说了这一句。

　　“既然水还在流，我想就别浪费。”她开始解开外衣背后的纽扣，突然停下来瞪着瑞克，嘴巴张成老大一个○形。“啊，瑞克……”

　　“噢，嗯，我，呃，我想我还是去四周帮你望望风，怎么样？”

　　她露齿一笑，点点头，“不许偷看。对了，你能帮我把那个推过来做个浴帘吗？”他赶忙把一大片钢板拖过来，横挡住开阔的走道入口，接着离开了这附近。

　　“谢谢你！”她对着喷泉喊道。

　　他突然注意到钢扳上有一个小洞，便弯下腰检视钢板是否存在问题，并把眼睛凑了上来。

　　明美尖叫一声，瑞克赶忙在半秒钟内冲到隔间的另外一头，脑子里幻想着外星巨人出现在面前的情景。“明美，你没事吧，我来了——”

　　他滑了一下．但终于站稳了身子，而她的眼里却闪烁着淘气的光亮，又黑又长的头发顺着水流贴在她身上。她两手环抱胸部，身上还穿着那件外衣。“我好像看见浴帘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是你的幻觉吧，也许？”他心虚地说。

　　“当——当然。”她讽刺地点点头。

　　“是啊，”他咳嗽一声，“对不起，我……”他赶忙转身走开。

　　明美尽情享受着淋浴的美好感觉，嘴里还哼着歌。她是如此的满足，甚至把时间都给忘了。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轻得令人难以辨识。

　　她也马上联想到了外星巨人。“瑞克？是你吗？别耍花招了！”一阵恐慌向她袭来，”瑞克，快回答我。”

　　一小团衣服从临时搭建的浴帘缝隙里塞了进来。“我给你拿了件干净衣服。”他喊道，“我在嘲马号上多放了一件工怍服。”

　　后来瑞克也胡乱洗了个澡。凭借他的惯性示踪器和在来路上标注的不同记号，他们又踏上了返回竞速飞机的道路。

　　瑞克尽量让自己不过于直白地盯着明美。工作衫对她来说显得大了些，衣服松弛地垂下来，勉强遮住她大腿的上半部，那双可爱、活泼的小腿似乎永远都会露在外面。

　　她的情绪很高——看来她天生就是这样。“我要的就是它！现在我觉得比刚才好太多了。谢谢你的衣服，瑞克。”

　　“别客气——”

　　“虽然它有些大。”她揪住宽大的袖口扑扇了几下，格格直笑。

　　明美跳上一块抛光的金属镶嵌板．这块黑色的镜子把她的面容映射出来。她做了个鬼脸，把舌头伸得老长还翻了翻白眼，挥动着过长的袖子。“长袖鬼魂！呀！”她高兴得大笑。

　　他们又回到了悬挂着嘲鸟号的那间隔舱。瑞克走上前去，在它下方坐下。他们屁股底下坐的是一个大货盘，那是他用板条箱的材垫改制，临时铺在地上的。他拿出两盒扁扁的听装罐头。

　　“这是我从应急补给中找出来的。给，这一罐是你的。”他把罐头轻轻抛过去。

　　“噢！谢谢！”她看起来很高兴，不过她总是这样。明美比瑞克见过的任何人都善于发现生活中的欢乐。

　　她看着他拆下罐头里附带的叉子，抠出扣环，揭开顶盖。“看看它好不好吃。”他把叉子仲进褐色的浓缩糊状食品，发出满意的声音。

　　明美并没有跟着他大吃特吃，反而突然显出担忧的神情，“我们该不该把这些东西存好以坚持更长的时间呢？”

　　“对此我并不担心。”他又铲出一块食物，“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儿的。”

　　“是啊，可万一短时间内出不去怎么办？”

　　他尽量使白己的声音充满信心：“我曾经是个初级自然巡视员，我会带你离开这的。”

　　她狡黠地望着他：“哦，我敢打赌你不曾在探路活动中获得过奖章，对吧？”

　　“好啦，别杞人忧天了。”他满口食物，嘴里鼓鼓囊囊的。他把东西咽下去继续说：“我向你保证，一定能找到出去的路。”他突然放低叉子，沮丧地盯着甲板地面，“不过我的确不曾得到过任何奖章。”他承认道。

　　“我就知道！”她呵他的痒痒，瑞克跳起来躲到飞机后边。

　　“嘿，有什么好笑的？”

　　她暂时忘却了当前的处境，两只手捧着脸哈哈大笑，瑞克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笑起来。

　　“给我安排测试那天，我病了！不过最后我终于弄明白罗盘到底是什么样！”

　　明美笑得越来越厉害．瑞克也忍不住一起笑。

　　后来，他们坐在衬垫上，背靠着板条箱，头顶上就是嘲鸟号。

　　“我真的很担心家里人。”她向他承认，

　　“别这样。我柑信地下掩体是很安全的。”他坚持道，并让自己显得很肯定。

　　她困乏地眨眨眼．“噢，希望如此吧。你知道，在我们家隔壁就有个掩体的入口。”

　　“是吗，那就对了；他们现在一定都很好。”

　　她拉长手臂伸了个懒腰，袖子遮住了她的手背。“我想是吧。”她的脑袋挨上了他的肩膀。

　　瑞克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在一小段时问里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嗯。你要睡了吗？”她呼吸平缓，眼睛也闭得很紧，此刻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迷人。

　　“醒醒，你不能这样睡觉，会落枕的。”

　　他伸出手从两边兜住她的后肩，想把她放倒成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突然，他的肘部扫到一个活物，这个家伙正大咧咧地停在他身后的板条箱上。

　　随着一声尖细的呜叫，一只肥大的灰老鼠弹跳到明美的肩膀上，顺着手臂跑过地裸露的小腿，最终蹦跳着消失在阴暗角落。

　　明美尖叫着惊醒了，却意外地发现瑞克的双手正环绕着她的肩膀。她重新打量了瑞克一番，“看来我得挪个地方。你就呆在这好了，我到那边去睡。”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向几码之外的另一堆村垫。

　　“嘿，刚才是一只老鼠。”瑞克忙为自己辩白。

　　“嗯哼。“明美没理他。她很年轻，而且非常非常有魅力；她早就学会了小心看护好白己。她半跪下来，掀开一只折成一堆的衬垫，排成她喜欢的形状。

　　她正忙着，一只肥胖的、毛茸茸的灰色物体从原先隐藏的地方跳出来，一溜烟钻入了暗处。

　　“有老鼠！”明美歇斯底里地跳起来，冲着远处的瑞克喊。

　　他嗅了嗅，“可不是吗。我记得刚才对你说过这码事的，可你不肯相信，”

　　她抬起头，再次望着他。“我真的很抱歉，瑞克。我发誓，从现在开始．我会永远信任你。”

　　他摆了个贵族们经常傲的优雅姿势。“既然如此，我将会保护您不再受这些可怕生物的袭扰。”

　　“噢，谢谢你。”明美又打了个哈欠。

　　“我想今晚大家都会睡得很好。”他环视了一眼舱室，补充道。而此刻，她再次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的眼皮在疲倦地轻轻颤抖，“其实它们害怕我们更甚于我们害怕它们。”

　　他没有大声说话。不能打消她对逃离或者获救的希望，如果它们能在这里生存，我们也能。这才是更重要的。虽然当前的处境并不是很有利，但他仍然在努力地和这种想法作斗争。

　　“如果休想睡觉——”他刚开口，就发现她已经依偎在他身上打起了盹。

　　“岂有此理。看来我得保持这种姿势人睡了。”他背靠板条箱把身体蜷缩起来，尽量让自已躺得舒服些。他思考了各种各样有助于他们离开这里的计划和可能，当然目标只有一个。

　　他不能让明美垮掉。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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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历泰和他的部下对人类在战争中的行为总是迷惑不解，了解这一点之后，再加上又知道了后来的事以及天顶星人的反应，我们不禁会想到，要是他们的目光能远及SDF－1的一处僻角，看见那里的两个遇难者的言行举止，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

　　                           ——《时代思潮——外星心理学》





　　一阵金属摩擦声使瑞克陷入了沉思——那是一种非常尖锐的声音，他甚至觉得牙齿发酸。并且体会到一种危险的讯息。

　　从小到大，他早已习惯了没完没了的水管上凝结的水珠渗漏而发出的滴答声——他甚至没把它当回事过，他还能分辨出舰船和飞机里的大部分声音——大型循环系统以及各种不同类型机器的震动声，但这样的声音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是明美。“你瞧，昨天是星期四，今天是星期五……”她手里握着一块三角形的金属片，其中一条边已经在甲板上磨过，看上去很锋利。她正用它在嘲鸟号的机身靠近机鼻的右舷处划上最后一道刻痕。

　　两道不规则的竖线深深地嵌在竞速飞机脆弱的外壳上。她特地找了一块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做记号，这一点他看得很明白。

　　“嘿！你在干吗？”

　　她回过头媚然一笑。虽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她毕竟也付出努力地做了些什么，对此，她很高兴。“我在做记录，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在这度过了多少天。”她把自己刚才赶制的刀具递给他，“愿意帮忙吗？”

　　她显然没想到他的手表有全天候日期显示功能。瑞克决定不提手表的事；有个人工日历对保持她的信心倒是有些好处。“不了，谢谢你，干得不错。不过我得去工作了。”

　　“回见。”明美露齿一笑，看着他走远。他脖子上挂着记事本，又一天的探路征程开始了。

　　明美简直是在创造一门新的绘画彤式嘛，真是白耽误工夫！不过没关系，嘲鸟号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可真是个好帮手！反正落到这步田地，今天再糟也糟不到哪儿去了。

　　正想着．他的额头当地撞上了一根悬挂在低处的管道。他疼得往后一缩，不料后脑勺又挨上了另外一根。他嘴里直哼哼，怒气冲冲却又窝了一肚子窝囊气。他不断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把变形战斗机的头盔当做安全帽戴在头上。

　　但他不想回头。标记出不同的路线以及可能的脱离方向在开始看来似乎很容易，可到了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纵横交错的巨型迷宫。他已经遇到过许许多多的死胡同，但它们似乎都曾在梦中见过。

　　气恼之余往管道和舱壁上乱敲乱砸没有丝毫意义，反而可能造成个别供电管道的短路。这种压抑感是很难摆脱的，可如果不能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天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些什么。他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还有一件事情他始终没有对明美说，这不仅仅事关他本人的生死，可怕的是，一旦失败，她就会变成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逝击，可供他选择的方案正变得越来越少。

　　又是一整天劳而无功的搜寻。就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小飞机旁时，他惊喜地发现辛勤工作了一整天的并非只有他一个。

　　“嗨，瑞克，喜欢我们的新家吗？”明美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辉。

　　瑞克回过神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由自主地微笑。“太棒了！”

　　除此之外，他实在说不出别的。

　　不知道明美用什么办法把驾驶座后部的降落伞拆了下来——也许她参照了弹射装置的说明书。对于倒挂在甲板上空八到九英尺高的嘲鸟号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

　　不仅如此，她还把降落伞裁剪成红黄相间的布料，并把它绕过飞机的顶端搭建了一个帐篷。但最让人高兴的是，她找到了飞机上的救生器材，并用它做了个小型的营火灶，现在锅里正咕噜咕噜地煮着东西，散发出的香味让他的口水都流了出来，直到下巴有了酸痛感才发现白己的嘴一直没有合拢。

　　舱室里灯光强弱的变化是根据SDF－1号内部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排程制定的。他们俩此刻正待在帐篷里，瑞克盘膝而坐，明美则跪在灶火边上，用一个塑料的调羹搅拌着锅里的东西。

　　“有了炉火，我们就可以让这些给养维持更长的时间。”她解释说，瑞克开始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了——他曾经以为明美不能照顾好她自己。

　　“是啊，我差点忘了，”他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告诉她，“你家里是开餐馆的。”

　　她往锅里洒了些海鲜粉之类的东西，但他不记得自己曾经在救生物质中放置过调味品，不管怎么说，她毕竟还是做到了，那股香味闻起来简直就是天上的姜味。

　　“不，小白龙饭店是琳娜婶婶开的。”明美耸耸肩。她想了想，接着说：“其实，我一直想从事娱乐业。”

　　瑞克惊讶地昂起头，“你是说想做个演员？”

　　“是呀，我学过表演、声乐和舞蹈。”她正在盛他的那部分食物，“给。”

　　“谢谢。”他沉默了一会儿，想像明美跳起舞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接着说：“其实它并不很适合你这种类型的女孩，嗯。”他有些难过地低头看着画满了死路的地图。

　　五天过去了。

　　“你相信吗，他们正在战舰内部重建城市！”丽莎走进军官休息室的时候听见有人这么说，“真是令人诧异。”

　　看了看那个人制服上的飞行员战斗徽章，她立刻判断出他来自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他一定是在飞船进行太空跃迁时执行战斗飞行任务才幸免于难的。这几个幸存者目睹了整个大队的飞行员全部牺牲的惨剧，超级航母上再没有一个活人。这些天，他们活得像幽灵一样。

　　他恨恨不已地评论着难民，这些人居然在太空堡垒里重建城市！无论是海船还是太空船，空间都是非常宝贵的，可现在……

　　“侍应生，你可以把托盘放下了。”克劳蒂娅正坐在桌旁等着丽莎，“味道很不错，谢谢你。”

　　“好的，女士。”侍应生的动作有些笨手笨脚，他刚被招到这来。所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军职人员都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工作，因此军人其能自己为自己服务；尽管如此，却很少听见有人抱怨。

　　克劳蒂娅发现，这个特别的侍应生就来自于次级火炮的炮手的岗位。

　　“他希望我能静志愿担当起难民掩体的护卫责任，于是我告诉他：‘长官，虽然我从不否认自己的勇敢，但我还投发疯！’”那个战斗机飞行员继续说道。

　　“虽然你不是志愿者，”他的同桌说，“但最后还是出动了？”

　　刚才那个飞行员很不情愿地耸了耸肩，作了个战斗机滑翔的手势，大拇指和小拇指弯成VT战斗机机翼的形状，然后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有些事情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丽莎想。和大多数平民相反，真正的战斗精英极少在他们的圈子里吹嘘自己的英勇无畏：他们说的只是自己吓成什么样子，事情有多么不顺，战局多么险恶，高级指挥官是多么愚蠢。这是他们的特权，大家都知道，牛皮是吹给外人听的。

　　克劳蒂娅放下咖啡杯，“难民方面有什么新进展？”

　　丽莎啾起嘴唇，考虑该怎么回答。“最终我们还是决定按原先的街区给他们划分区域，重建工作现在正二十四小时币停顿地进行。”

　　克劳蒂娅黯淡的目光散发开来，眼睛里充满了对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漠然。

　　她只保守地说了一句：“是吗？不可思议。”

　　格罗弗早就明白什么事该马上着手去做。在他的坚决主张下，尽一切可能抢救麦克罗斯城的幸存者以及一切可回收的舰上设施的努力取得了令人诧异的成果，这一措施让成千上万的人渡过漫长的旅途成为可能。

　　工程师布下了一英里见方的阻拦网收罗一切可以回收的飘浮物品。清理行动需要极大的个人勇气，废弃物处理人员的工作就是从航空母舰上搬走舰员的遗体以及处理遇上的其它麻烦事。

　　SDF－1号内部一个个巨大的舱室被清理出来，当做仓库使用，现在，许多舱室已经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回收物资；洛波特物质发生器以及类似装置是SDF－1号上的最先进的设施；城市工业所需的备类机械也被移进了舱室；当然还有许多种用于生产食品和原料的微型工厂。

　　对于SDF－1号上的超级计算机来说，城市的规划蓝图简直就是小孩过家家。要知道从十年前到现在，岛上所有的永久设施图纸都保存在飞船的数据库里。

　　更重要的是，格罗弗比其他人都更早地明白什么才是飞船长途旅程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你不能指望那些平民乖乖地坐在拥挤的临时住所里无所事事地拨弄手指，他们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崩溃，这将会是SDF－1号上的巨大灾难。

　　在后续的任务简报和对难民的各项公告中，他们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但这个构想最先来源于格罗弗的一名联络官，当时他说：“我们为什么不重建麦克罗斯城呢？”

　　明美划出的日历越来越密了：阳条竖线上添了一道横杠，边上还有两条划痕。

　　瑞克正忧心忡忡地回到小型营地火炉的微光前。今天带来的又是坏消息，他发现明美在掩饰失望的情绪，这让他感到很难过。

　　为了增加成功的机会，她也加入了探路的行列。起初，她遭到瑞克的强烈反对，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绝望之后，他还是默许了。

　　他疲倦地倒在靠垫上，而她却在搅拌锅里的稀汤——那是他们最后的食物了。不知道周围的老鼠是依靠什么生存的，但他知道，用不了多久，他和明美郭得被迫捕鼠而食了。他甚至怀疑，即便是老鼠，到了明美手中也能变成可口的食物。

　　他坐了下来，思考怎样跟她提那个艰难的决定。

　　“运气不好，对吗？”明美闽，“干吗不歇一歇？”

　　“明美，”他把头埋在膝盖之间，终于开了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这条船简直是座巨型的囚犯迷宫。”

　　“对，”她头也不咧地说．“一座漂浮在太空里的巨型监狱。”

　　他没有料到开头竟然是这样的，他的计划看来有望成功，他还得让她对情形有个乐观的估计才行。“对呀，没错！我们是在太空里！”他试图让自己的语气听来像是刚刚认识到这个词的内在涵义似的。

　　她的表情显得很震惊，“那又怎么了？”

　　“我们有办法出去了！我们可以从阻隔室里出去，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找到其它入口！”

　　她没弄明白。“办不到的。我们没有太空服呀。”

　　他却已经站了起来．变形战斗机的头盔也从原先躺着的地方被拿了下来。

　　“飞行头盔可以保护我。我可以飘出去求救，然后回到这把你带出去。就这么简单，而且绝对可行！”

　　他弹弹飞行服的衣领，把手指滑到自动封闭口向她展示飞行服的气闭性以及衣领的圆环和头盔良好的接合点。

　　她看起来格外的困惑。“是啊。不过——”

　　“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话没说完，他就点亮手电筒带着她往外走，“我会教你怎么操作阻隔室，好了吗？”

　　她很不情愿地跟着他，两手交叉背在身后，默默地接受他的好意。他们再次爬上堆积如山的板条箱。

　　两人来到能源面板旁边的巨型器具隔板前。从大小上看，它的宽度和乡间小路差不多，这显然是为天顶星人设计的隔板上的。控制拨盘也有马车轮那么大，按钮的面积接近明美卧室上的窗户。

　　“你确定都弄明白了吗？”他再次求证。

　　“嗯哼。”她赶忙问道：“没有氧气瓶，那么，瑞克，你又怎么维持呼吸呢？”

　　“头盔和飞行服里都会留存一些空气，而且在外面不会呆很久的。”他匆匆说道，不给她多余时间考虑他曾经想过的问题：他们走过了战舰内部的每一个方向，但始终没有发现附近有其它阻隔室。即便出口就在这个太空囚牢的正上方，他储备的那点空气也完全可能在到达其它阻隔室之前就全部耗尽。

　　她还有话要说，但他却已转过身向前走。

　　“等等！”明美追着他喊到，“我又仔细考虑了一遍！瑞克？”

　　她跟着他，回到隔板前。“我们现在去哪？”

　　“我要告诉你：你可以站在这个大型观测窗附近。如果需要沟通，我们可以通过它取得联系。”这扇观测窗竟然比电影院的屏幕还要大。

　　她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伸手捂住了嘴，两脚成外八字，眼晴睁得老大。

　　他装出最平常的语调。“明美，你看到了什么？你不用一会一会的为这事担忧——嗯？”

　　她不是在看他。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穿过观测窗往外张望。他急忙走过去。

　　“看……那个东西！”“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明美吸了口气，“它应该属于哪种类型？”

　　起先，他还以为那是架太空船的原型机。这个家伙外形圆滑，闪着银光，他甚至想到了跟它取得联系的办法。很快，他就担心这是艘外星人的飞船，尽管它跟战斗囊的外形有显著区别。一秒钟以后，他冷静下来，辨认出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真实身份要比上述两者更具有幻想意味。

　　“我想，它该是条金枪鱼，”瑞克猜道，“不过我没想到它能长这么大个。”

　　它有嘲鸟号那么长，而且从外形上看还非常韵完整。他无法想像为什么跃迁时的真空压力并没有把它变成微波烧烤过的足球之类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他对于极其简单的来源于史前文化的力场效应没有丝毫的概念。

　　它像帆船一般冲着他们漂来。“的确是条大金枪鱼，”明美舔了舔嘴唇，确定了这个结论。

　　“真大呀。”瑞克承认道。他转过身．两人异口同声地发出“呀”的叫声。他们把鼻子和手掌都贴在了玻璃上。“我在想是不是有办法把它弄到这来。”他的话音里充满了渴望。

　　两人对视了一眼，齐声喊道：“金枪鱼！”

　　瑞克再次检查丁头盔和飞行服的密合度．并用所能找到的带子和细绳把手腕和脚踝缠得更加紧密，领厂『的密封圈则用布条一层一层地紧紧扎住。

　　他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听不见，只好再次打开头盔上的玻璃风挡。明美正在冲他喊话：“在外面小心些！准备好了就挥挥手！”

　　他挥挥手，合上了头盔风挡，摇摇摆摆地来到巨型阻隔室。明美对自己喊了声“开始”，然后转动了车轮般的拨盘。

　　内部舱门缓慢下降，甲板开始抖动，空气也随之被抽空。瑞克感觉到战舰上的人工重力在一分一毫地从他身边溜走，他尽量使自己保持冷静。在他身边有一对沉重的油箱，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他紧紧把它们抓在手里。

　　空气抽光之后，舱门打开了。他小心翼翼地挪了挪，把自己向外推，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绳索。他的飞行服像经过了蒸汽浴，立刻鼓胀起来、

　　金枪鱼似乎行进得不太情愿，它根本没有往前移动多远，这完全可能导致他们的计划落空。他把只大油箱朝一个方向抛出，在牛顿第三运动法则的作用下，他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运动。

　　没时间慢慢摸索了。假如失败，他还得回去给飞行服充气，准备更多的压舱物，从头再来。如此费劲的活儿，他不晓得自己还有没有体力做第二遍；当然，他不愿意再作尝试。

　　他把松弛的布料缆线系在第二个油箱上，自己却开始旋转，他还不习惯在零重力下行动，但仍然尽力压制住自己可能死于胃部数失控和无重力眩晕的想法。

　　接着，他漂向那只盘子大小、毫无生气的鱼眼，张开双壁抱住金枪鱼。就在他贴向鱼头左半边的时候．这个大家伙打起转来，为保险起见，他往大鱼的胸鳍上系上了绳子。

　　他想通过抛出第二个油箱的方法得到的反作用力把金枪鱼推向阻隔室，但不太成功。在失重状态下，这东西变得没什么份量，但块头却一点儿没变，简直没法着手。

　　牵引着他的绳索已经拉到了头，甚至还被拽长了一些。这种织物富有弹性，抗拉度比钢索还强，是专门为太空作业设计的。瑞克晃动起来，他意识到如果先前没用绳子套住鱼，光抱着它，自己准会被像只球一样被甩得远远的。

　　绳索的弹性吸收了金枪鱼的动能，它终于向阻隔室运动了。而此刻，瑞克感觉到氧气已经快耗光了，他必须尽快想办法给这条鱼加速，他朝着鱼身猛踢，希望能起点作用。有了这条鱼，他和明美就可以多活一阵子，但不可能持续太久，不过现在，能否得到这条鱼对于他们俩来说就是生与死之同的区别。

　　他停下来，通过拖拽绳索的方式给它加速。阻隔室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然而飞行服内的氧气已经非常非常稀薄了。瑞克觉得头晕眼花，而金枪鱼却慢吞吞的，像是在河里破冰前进。

　　所有的景象都模糊起来。他晃晃脑袋让自己清醒些，好集中精力，过去不是有本书提到一位老渔夫在海上遇到风暴最终坚持到底的故事吗？瑞克可以完全肯定的是，父亲曾经让他读过这个故事；但现在，具体的内容他一点都回忆不起来。

　　舱室就在眼前了。他打盹了吗？没有时间脱身了，金枪鱼已经把他压在甲板上，拖着他继续向前犁。他感到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丝缝隙，体内的气压开始减弱。

　　他歇斯底里地向里推着这个大家伙，用脚踢它，尽量把它往内部舱门里挤。他伸出拳头猛击，意识正从他身上渐渐丧失——假如不能马上呼吸到空气，它就将永远地离他而去。

　　嘶嘶声越来越响，他已经找到了系着绳索的定位点。他拖着绳索往里拉，一只脚勾住船上的某个凸出部位，另一只空出的手一下一下地胡乱挣扎，压根没有注意到外部舱门的震动。

　　他同样没有意识到重力已经重新回到自己身上，直到自己摔倒在内部舱门里。他顶住了装甲舱门，现在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伸出虚弱的手不断地拍击。在他的视野中，世界变成了一片红色，最后眼前一片漆黑。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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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文明无可估量的威力原自对生命之花的渴望，人类也有一种力量，其潜力与这种渴望不相上下，这就是高度的洞察力，洛波特战争表明，它的威力更强于大炮和导弹，两位遇难者谁都不缺乏这种能力。

　　                              ——简·莫莉丝，《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者》





　　瑞克几乎是脸部着地摔在甲板上的，在他发现之前，内部舱门就已经升起。他周围充满了空气，不幸的是，他的头盔依然是密封的。

　　明美哭喊着朝他飞奔而去，但他头脑眩晕，步履蹒跚，什么也听不到。他们终于摘下了扣在瑞克身上的头盔，他大口大口地吞咽着空气，飞行服里的胸腔剧烈起伏。他呜咽着吐出一口气，他还活着。

　　明美把他的手臂架在自己的肩膀上，稳住他随时会瘫倒的身体。“我好担心你！我以为——”她没法把话说下去。

　　“最后……我还是把金枪鱼给带回来了。”他筋疲力尽地说。瑞克喘息了一阵，终于缓过劲来，回头望望阻隔室里，他的猎物正躺在那里。

　　那条大鱼在他的猛踢之下冲进了阻隔室，但却被外部舱门彻底切成两段，只有鱼头留在了舱室内部，一双呆滞的鱼眼尤为引人注目；而鱼腮之后的部分则随着气流被吹到船体外部的其它方向，不知所踪。

　　“应该是金枪鱼的一部分吧，不管怎么说。”他赶忙修正。他不晓得明美的婶婶是否教过她用适台的调料烹煮各种不同的食物。

　　“呵，啊！”瑞克吐了口气，坐倒在冰冷的甲板上。

　　用生姜粉作调料是一种非常适合烹调金枪鱼的绝妙方法，它能够把食物的美味充分地释放出来；但在西方人眼里，鱼头往往都是最先被扔掉的部分？琳娜婶婶曾经教过明美这种做法，但绝不是以“拿一个一码半长的鱼头备料”开始的。

　　这条不幸的大鱼终于“坐”进了一个大缸子，尽管它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俩，但也不能阻止瑞克的口水往下流淌。用嘲鸟号的航空燃油点着的火焰从临时搭建的火炉里往上蹿，一股香气飘遍了整个舱室。

　　“干吗一脸苦相地坐在那？”明美挖苦道，“你从外太空里抓了一条大鱼！刚才你真是棒极了！”

　　他忧郁地把脸埋在两手之间，他明白她的意思，但他也决定坦诚相告，从此不再对她隐瞒什么。

　　“谢谢你。不过为了这条鱼，我们已经毁掉了顺着飞船外壳寻找出口的一切机会。”他把飞行服上磨出的洞展开给她看，那是在她打开内部舱门挽救他生命之前的某个时刻被金枪鱼的牙齿弄破的。

　　“我们不可能修补好它。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做。”他抱住膝盖，把脸沉下来靠在上面。

　　“也许我们可以在屋顶上打个洞爬出去。”她提议——只要不让他失去希望，什么办法都行。

　　他再次把头抬起来。“我已经考虑过了。昨天我带了些工具爬上了顶棚，但它硬得像坦克装甲，我甚至没能在上面留下一个凹痕。”

　　明美用金属薄片制成的叉子往小山一般的鱼头上扎了扎。“那爆破行吗？”

　　“用什么爆破？飞机上最后剩下的燃油只够让这个营地火炉多烧几天而已。况且，它甚至不能把周围的甲板加热几个摄氏度。”

　　明美往鱼头上又戳了几下，不让它翻倒下来。他们俩用极其粗槌的叉状厨具在值头上捅来捅去，但都很小心地不让有汤溅出来，不浪费一丁点鱼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再没有其它食物来源了。

　　她望着锅底跳动的炉火，不知道将来耗尽了食物、燃油，甚至中断了水和空气之后又会怎样。

　　明美的日历划痕又多了几道：四道竖线中贯穿着一条横线，这已经是第二组了，边上还有两道竖杠。十二天过去了，两个人都再也没提这件事。

　　每天晚上，舱室熄灯后，两人还留着炉火继续燃烧，小小一簇枯黄色的火苗，从节约物质的角度看，是很不明智的，但炉火能够有效地鼓舞人的信心。入睡前，他们可以在宁静祥和的帐篷里多聊一会儿。

　　瑞克发现自己正在回忆这些天来在迷宫中探路的日子，他的希望随着没完没了的死胡同逐渐破灭。但此刻，他正在想像炉火最终熄灭的耶一刻的情形。四周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板条箱，但瑞克并不认为燃着明火会有耗尽氧气的危险。他已经着手绘制蒸汽和热水管道的线路图，希望能找到适合烹调食物的最佳地点；他还尝试解读各种设施上的标牌，以便在飞船上的“夜间”使用临时照明；一旦嘲鸟号上的电池耗尽，他还能够利用这些设备给他的手电筒充电。

　　“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尝试过所有的方案——现在我再没什么可做的了，我想是这样。”他告诉明美。他把脑袋枕在手臂上。望着挂在顶上的嘲鸟号，明美则并排躺在他身边。用肘部支起半边身体。柔和的灯光使地的皮肤闪耀着红光，她的眼睛如同一汪秋水。

　　“我父亲很喜欢抱怨这抱怨那，”他接着说，“但他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我。第二年，我卷土重来，并获取了比赛的胜利。后来，我在连续八年的比赛中都获得了冠军，但我飞的只是一架老式的破飞机，”

　　他顿了顿，不知道自己的口气像不像在吹牛，然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明美是了解他的，他党得自己一出生就已认识了她——不，应该说，他们在前世就是认识的。

　　她叹了口气，把脑袋枕在他的手臂上，望着他。“瑞克？”她轻声说，“你说，我再也不能跟你一起飞行了吗？”

　　他装出很平淡的声调，把所有的信念都倾注在自己的回答中：“为什么不？毫无疑问，我们会得救的，我会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也许，你偶尔还会愿意为我唱一支歌。”

　　她把身子躺平，盯着座舱玻璃反射出的炉火。他们孤立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中，夜以继日地用梦想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

　　有时候，我其至在梦想坠入爱河的感受。明美想道，但这句话她从不敢对他提起。“

　　明美开始歌唱，这是一首她自己填词谱曲，却从未与别人分享过的歌，过了几秒钟，瑞克才意识到自己不曾听过它。

　　“坠入爱河，

　　我的爱人将带我去别人无法抵达的地方，

　　那里有银色的星光和金色的月亮，

　　每一年都有十三个六月。

　　它必定属于我，

　　陷入——

　　爱河……”

　　”你有一副裉美妙的歌喉。”在想到其它绚丽的辞藻夸奖她之前，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

　　她再次和他对视，灯光让他无法仔辨她的脸是否在发烧。“谢谢你，瑞克。”她把目光移开片刻，又继续看着他，“如果一生中只允许我做一件事，我会选择歌唱。没有了歌声，我就活不下去。”

　　“对于我，飞机就是一切。”他回应道，尽管她早已知道答案。“我想做的就只有飞行。”接着，他笨口笨舌地复述这段准备了上百次要对她说的话。

　　但是明美却坐了起来，她抱住双膝，悲伤地点点头。“我知道你的感受，瑞克。假如不能实现你的梦想，你会觉得不开心的。”

　　“那么你能够确信投身演艺界就是你所向往的生活？”

　　“对，我认为是。”她匆匆点了点头，“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却是做一回新娘。”

　　他突然警觉过来，“啊，你是说，结婚？”

　　她点点头，长发在炉火的辉映下泛着微光。“我的家庭里充满了关爱——以前我告诉过你，不是吗？这你很快就会知道。那种感觉真好，而且——我希望一辈子都能有那种温馨感觉。

　　我想你会是个非常好的妻子。”对此，他没有明确表态。

　　她突然又变得伤感起来，“谢谢。不过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明美！我知道．我们肯定有法子出去的！”

　　“到现在，十二天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放弃了对我们的搜寻。”她的嗓音突然低沉得像耳语一般，“我们再也出不去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在他拿定主意之前，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叽叽吱吱”和“咻咻嗦嗦”的声音。

　　“又是可恶的老鼠！这次我非抓住它们不可！”他终于逮着一个摆脱挫折感的机会，一把抓过空罐头盒把它朝帐篷开口扔去。

　　铁皮罐咣当一声落在地上，反弹到黑暗中，老鼠给吓得四散逃窜。

　　她也站到了瑞克身边，“我们不可能活着离开了，我们会永远地被困在这里。”

　　他把双手重叠在一块，而她却伤感地凝视着那片黑暗的角落。

　　明美突然凄苦地说：“我们被困得太久，现在外面的人一定把我们都给忘了。”“明美，我不要听这种话！”“是真的！我们得面对现实。”她把背靠在他身上，茫然注视着远处漆黑的空间。“我们会在这条船上了此一生。我再也不可能感受到做新娘的体会，也不可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她开始哭泣，肩膀不断地颤抖，无法把话说下去。

　　“明美，”他温柔地回应道，“你会的。我来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她抽抽鼻子。“你怎么帮找？”

　　“嗯，我们可以举行结婚典礼，就在这。我们可以演得很好。”

　　她转过来面朝着他，脸颊上挂满了泪水。“哦。瑞克，是真的吗？”

　　他缓缓点了点头。

　　明美伸手擦掉眼泪，“把你的围巾借给我好吗？”

　　她打开围在他脖子上的结——这是条精致的白色丝织飞行围巾。她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开，摺成婚纱的形状。

　　“明美，你真漂亮。我……我想我应该就是新郎吧，嗯？”他犹犹豫豫地说，眼珠笨拙地转来转去。

　　明美一句话都没说。拉起他的手，他也反握住明美的小手。“是这样吗？”

　　她点点头，突然从她的角色返回到现实当中，泪水又滚了出来。“喔，瑞克，为什么没人来救我们？我想回家！”

　　“你会的，我保证。”

　　她紧紧捏住他的手，“我好害怕。”在巨大、空旷的舱室里，她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和孤单。

　　“我知道，我也一样。”他伸出双手扶住她的肩膀。“来吧，我要告诉你：我们一定会回去的！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我们不能放弃！我是个永不言退的人，你也必须坚持住！”

　　她挣脱了他的手，“别说了，这都是傻活！你很清楚往后会怎样，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她背过身去不住地抽泣。

　　瑞克瞪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她还不满十六岁，正是应该享受关爱的年纪。“明美，我并没有瞎说，我真的相信能够获救。你不能放弃，我会尽我的努力。”他暖昧地摆了个姿势，“我很抱歉。”

　　她转身面对着他，“不，瑞克，道歉的应该是我。我只是——”

　　她扑进瑞克的双臂。“我真傻——”

　　他紧紧搂住她，“不是的。”

　　她抬起头仰视他的脸，“吻我，瑞克。”

　　“如果你确定……”

　　她闭上了眼睛，他开始吻她。

　　他们的嘴唇刚刚触到一起，甲板就开始震颤起来。像是到了世界未日，整个隔舱都在剧烈地抖动，他们甚至站都站不稳了。嘲鸟号和他们的帐篷很快就消失在一台数吨重的合金铸造的物体下面。他们下拉着手，勉强保持住身体的平衡。

　　一个斜塔状的东西出现了——那是洛波特钻探机！瑞克的脑子疯犴地转动起来，他迅速侧向钻头的另一边。此刻，这个大家伙已经穿透了上层甲板——相对于瑞克的工具来说，它简直坚不可摧。光线立刻洒进了这个舱室。

　　不仅仅是亮光，那根本就是阳光！明美想道，尽管她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太空船上不是全天都是黑夜吗？

　　一束人工光线——也许是探照灯的光柱吧——射进封闭的舱室。上面还传出说话的声音。

　　“那是什么东西？敌人的导弹吗？”

　　“我看像颗炸弹！”几个人影聚集在重型机械挖掘出的洞口。他们为囚禁在隔舱里的瑞克和明美带来了阳光。

　　“不是炸弹，”有人懒洋洋地回答，“这是顶层的转换器单元，反正控制舱的人是这么说的，让开点。”

　　光束按照预先编排的程序开始扫描，下面的两个遇难者震惊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束光线扫到了他们，接着是第二束，然后他们被五到六束光线笼罩起来。

　　“嘿，下面有人！”

　　“看起来是两个孩子！”

　　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不知道经历了这十二个日日夜夜之后还会遇上什么。剌眼的探照灯从各个方向投射过来，把他们的影子驱赶得无影无踪。

　　接着，一个熟恶的声音说道：”咦，下面那个人不是明美吗！”声音来自于一个蹲坐在深渊边缘的宽大身影，他正不住地向下打量。

　　明美把瑞克的手抓得更紧了。“是市长！瑞克。瑞克，我们救了！”她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松开手，跑到聚光灯最密集的地方。

　　瑞克垂下手臂，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心情并不像想像中的那样欣喜若狂。

　　没用几分钟，一辆起重机就开始用吊篮把他们从下面往上拉，SDF－1号上到处都是工程机械。他们发现自己身处的地方聚集的灯光要比这两周以来看到的都强烈得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新世界的景观绐他带来的震撼根本就显得无足轻重。

　　“我们是在做梦吗？”明美斜靠着吊篮边上的钢索，“我们的城市怎么台出现在这里？”

　　他们的四周是宽敞的街道、高楼、标志悼、灯柱、华盖，以及密集的人群，他们望着麦克罗斯城，惟独没有注意到头顶上的太空船特有构金属“天花板”，完善的照明系统为城市提俱了如同地球一般的“正常”照明条件。此刻，人群正指着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来讨论去。

　　“我不敢相信，”他小声嘀叶着，“整座城市都搬到了这里。”

　　吊篮把他们放在甲板上那个大洞的旁边。明美正要往外爬，却突然屏住呼吸指着前而，“哦，瑞克，快看！”

　　返片街区他熟悉得很。在掌握铁甲金刚的驾驶技术之前，他曾在这里造成很大的破坏。惟一不同的是，这些建筑都是崭新的，还刷上了装饰涂料。

　　“小白龙和琳娜婶婶的房子就在这里！”她已经爬出了吊篮。

　　没有任何地方比家更亲切的了，瑞克的心里一阵酸楚，他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否曾经穿着红色的拖鞋踢踢踏踏地走过类似的地方。

　　他感到有些迷糊，到处都是令人迷惑的景象。当然，有一件事最令他感到困惑不解。一个小家伙绕过人群，扑进明美怀里，那是詹森。两姐弟搂在一块哭了起来。

　　托米·栾市长在瑞克的背上拍了拍，对他说：“你也看到了，孩子，整座城市都重建了！现在你好好休息，然后再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失踪快两星期了！”

　　明美的叔叔马克斯也有好多话要说。那般长期劳作、结实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了瑞克的手，“非常感谢你保护了我们的宝贝女孩！”

　　“哦，没什么。”瑞克含糊地回答。此刻他突然想一屁股坐在地上，接着他听到附近传来另一个声音。

　　人群已经把明美团团围住，麦克罗斯城里认识她的人都把明美当做他们家庭的编外成员，而不仅仅是个难民或是陌生人——但对瑞克，这就是另一码事了。

　　“哦，在下面真是令人害怕，”她睁大眼睛，对听众们说道，“你们根本想像不到！”

　　“啊，我能体会到。”一个妇女说，大家纷纷纷点头附和，表示同意。

　　天神般的声音突然响彻被金属隔断的新麦克罗斯城，并震惊了瑞克。“请注意！这是来自舰桥的讯息！”

　　他以前肯定在哪听到过这声音，但他的体力太虚弱，实在是想不起来。

　　“七－X街区的骚动起因是一场施工事故，现场没有人员伤亡，事故造成的损失非常轻微，请全体人员立刻返回正常工怍岗位。”

　　我到底在哪听到过她的声音？瑞克还是想不起来。

　　明美正陶醉在人群的拥簇之中，大家随着她一起鼓起掌来。

　　“哦！还有老鼠！”

　　旁观者充满期待地笑了，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老鼠到底在故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包，瑞克期待她迎上他的目光，把他带到大家中间，但此刻，她却专注于讲述自已的故事。

　　一个糟糕的梦。他这样告诉自己。他不能确定自己到底希望在地下继续漫长的等待，还是回到这个过于明亮、嘈杂和陌生的世界。

　　“嘿，我的孩子，现在你应该很快乐的，对吧，嗯？”托米·栾用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方式再次朝他背上拍了拍。市长的体型像个炮弹桶，他这么一拍，差点使瑞克站立不稳摔到地上。

　　这里很舒服，感觉也很不错。他实在不想起床，况且即使多睡一会儿，也不会有人记挂着他。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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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行为？奋斗求存的生存意识？当用在麦克罗斯城及其居民身上时，这些概念都有了全新的解释。

　　                                ——托米·栾市长。《高层政治》





　　简直就跟家里一模一样，明美想。她擦拭着桌子，其实它根本就不脏。

　　和原先的小白龙相比，她几乎没有发现二者有多大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她无法忽略的——她不能无视脱离SDF－1号甲板下层那个孤僻的囚牢后带来的喜悦。_在等待叔叔和婶婶回家的这段时间里，她按以往在麦克罗斯城里的习惯打扫卫生，收拾屋子。家具的感觉和原来不太一样，它们的材质比原先的木制品更结实，更光滑，这些原料是用回收物质通过洛波特技术重新加工的，但它们和原先家中存放的桌椅是那么相像，便她再次感觉到家的气息。她哼着歌兴致勃勃地忙手中的活，却不曾意识到自己所唱出的旋律正是《结婚进行曲》。

　　前门像在麦克罗斯岛上的老房子那样打开了，叔叔和婶婶走了进来。“我们排了半天的队，领到这个。”马克斯叔叔晃了晃手中的食物配给袋，抱怨道。它比一本精装书大不了多少，

　　她的叔叔体型宽大，结实得像一块磐石，而她的妻子却显得文静苗条，两个人-般高。多奇隆的一对呀，她再一次这样想道。

　　尽管如此，每当明美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个问题，她经常会想到他们俩。

　　“我们又重新拥有了一切，这已经很幸运了。”琳娜轻声提醒他。

　　SDF－1号飞船装备了各种各样的设施以应付不同的任务，但却不曾考虑到要为数以万计的难民预备足够食品。依靠空气和溶液培育作物的农场以及蛋白质催生器已经投入生产运营，但现在，太空堡垒的仓库和原先掩体内部的食品储备还只能供应应急干粮。这些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现在SDF－1号要展开一场再返地球的长途旅程的事情也传得沸沸扬扬。对此，格罗弗舰长不得不小心对待。

　　“嘿，你们好！”明美欢快地喊道，“欢迎回家！你们刚才在谈什么？”

　　琳娜婶婶勉强挤出一个愉快的表情，“我们在说，这里跟我们曾经期待的一样好。”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明美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带他们看她刚刚整理过的房间。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可马克斯叔叔神情沮丧，看他的神情，小白龙饭店像是再也去不复返了。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琳娜婶婶说，“瑞克怎么样了，他起床了吗？”

　　在琳娜婶婶和马克斯叔叔的坚持下，医护人员才同意瑞克住进重建过的小白龙饭店空余的客房，直至完全康复。

　　“我想他还在床上，”明美说，“我没听见附近有什么动静。”

　　“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琳娜笑了，“他照看了你两个星期，是该好好歇歇。”

　　明美咧嘴一笑，“我想你是对的。哦，对了，你们把一切都保持原样，是打算重新开张吗？”

　　“你说的重新开张指的是什么？”马克斯叔叔问道，而她却从他的话音里听到了一丝突如其来的希望。

　　明美指了指身边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椅子、成箱的餐具以及整捆整捆的亚麻桌布。原先的小白龙位于麦克罗斯城的市中心，是专门为方便从外地时前来的工程师建设麦克罗斯城的住宿而建的；现在，幸存下来的人们重建了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新的小白龙也再现了当时城市的细节，餐馆里同样配备了洗碗机、烤箱、水槽、休息窒、冰淇淋机和电冰箱，当然还有一整套照明和音响系统。

　　惟一和以前不同的是，垃圾箱再也不见了。新麦克罗斯城建造了废弃物投放系统，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回收，再循环使用。对明美来说，这一切实在是太完美了，尤其是在经历了两周又渴又饿的苦难生话之后。如果还有谁觉不出这种幸福，那他一定是个傻瓜。

　　“我们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她说，“我们会很快乐的！”_她看见马克斯叔叔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火焰，但他还是犹豫地说：“也许吧，但在一切物资还需要按时配给的情况下，饭馆重新开张是非常困难的。”他摇了摇那个书本大小的盒子，“我们四个人才这么些——今天的食物配给。”

　　“但在战时，你都没有让餐馆停业！”明美喊道。

　　马克斯叔叔用手在他又黑又硬的卷发上挠了挠。琳娜显得很吃惊，但同样很高兴。“哦，这是两回事。”马克斯陷入了沉思。

　　“嗯，现在军方正在实行食物配给制……”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艘太空船里，明美！”琳娜说。

　　“但现在，食物短缺并并是主要问题，对吧？”明美提醒地，

　　“这只是分配食物的控制手段。现在，成千上万的人要把半天时间浪费在排队上，这可是最最愚蠢的事！总得有人考虑如何解决吧？”

　　她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琳娜婶婶，一旦当局知道小白龙重新开张，他们会给你们提供一切所需的原材料！即便他们向我们发放分配食物的特勤工资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居民可以用配给卡支付，军队只要拨付一小部分管理费用就够了。我认为这里面甚至还有一些涨价的空间，而小费则是纯利，无论他们给的是军方帐单、以货抵价条款，哪怕是借据也好，只要配备了新的会计电脑系统，我们就可以进行成本利润核算！”

　　她一口气把话说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看看表情，她就知道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意见，她赢了。“你们觉得怎样？”

　　马克斯叔叔挠挠后颈，勉强让自己相信这个说法，“不管怎么说，听起来是个不坏的主意。”

　　“我也这么想。”琳娜表示同意。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看着明美，“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照常营业，对吗？”

　　明美点点头，她的长头发像波浪一样飘动。

　　“说得对！”马克斯叔叔大声喊了出来，“我们放手干吧！全速前进！”他放声大笑，这一刻昏暗的星星逬发出幸福的光彩，这一切，都溶解在她妻子的眼光和明美的笑声当中。

　　“等我一会！”明美冲了出去，长发在空气中飘扬。“我去换件农服，马上回来！”她很快就穿着中国的传统女性服装——旗袍——回来了。对于用外星科技设计、由汁算机控制的衣料编织机来说，这种特殊款式的衣服也只是小菜一碟。

　　马克斯叔叔骄傲地挺起胸膛，琳娜婶婶把手臂搭在他肩上说：“看到她这么有兴致，我真高兴。”

　　他也点点头。“我只是希望别在这件事情上出什么差错。”

　　琳姗温柔地吻吻他，“不会的。”

　　“小心，好了。”马克斯焦虑地指指点点。此刻他正和明美把一个小型展示牌摆到餐馆门前的人行道上。“把它转过来。好！”

　　“现在每个人都会看见它！”明美兴奋地说。

　　这个展示牌覆盖若红底白字的丝绸，上面用汉字书写着餐馆的招牌，穿着中国旗袍的明美也同样起到了宣传作用：她把自己的头发盘成两个大发髻，上面还佩戴着用珍珠镶嵌的发网。

　　她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忱，以至于差点撞上漫步而来的市长和市长夫人。他们俩惊惊地盯着她，“咦，你们这是在干吗？”

　　明美回答说：“一个小小的惊喜，市长先生。我们的饭店重新开张了！”

　　托米·栾的眉毛猛地抽动了-一下，“你们都疯了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正处于宇宙的边缘，而且还是在太空船的肚子里吗？”

　　“是又怎样呢，我们可不那样想。”她一针见血地回答。但她马上又展现出一个阳光般灿烂的微笑，“不过老实说，这并不阻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认为大家仍然能够像从前一样正常的过日子。无论如何，这里还是我们的家乡。您说是吗？”

　　她指了指城区。街道又恢复了住口的繁忙——不单是军车，还有许许多多回收后重新投入使用的轿车和卡车。它们在城市中穿棱，这情景跟超空问跃迁之前毫无二致。

　　有件事，市长知道得非常清楚：一旦城市重建工作得以完工——这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难民们就会有新的需求。明美的眼光很有见地，她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唉，让你给说对了！”市长也很高兴。恢复市民的日常生活——多了不起的构想！他的思路突然活跃起来。正当他考虑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时，一辆四座军用车猛地停在路边，尖锐的刹车声和喇叭的呜叫声使他有些心烦意乱。

　　三个变形战斗机飞行员正坐在车上，他们像发现二个脑袋的恐弄一般死盯着这家餐馆。

　　“我想我看得很清楚，但这实在让人无法相信！”吉普车司机问道，“你们是在营业吗？”

　　“当然啦！”明美得意地回答。

　　当她把他们领进餐馆让他们就坐，并为他们端上冰水的时候，他们竟然觉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欢迎来到外太空的第一家中国餐馆。”她开始致欢迎辞，并递上了菜单。

　　“谢谢，很荣幸能成为这里的客人。”司机说，“嘿，你就是这些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明美吧，嗯？我想你肯定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有时候实在很吓人。”她承认道。

　　三个人中间年纪最大的一个，就是刚才坐在后排的飞行员用暧昧的语调问：“听说你跟那个谁，就是那个男孩单独相处了两个星期。这段日子你们俩干了些什么？”

　　她眨眨眼，“你这话什么意思？”

　　“哦，我想你自己清楚，”这个家伙回答。

　　“行啦。这还用问嘛。”第三个人说。

　　“你们让我感到恶心！”她生气了，转过身离开大堂。

　　“你是说什么都没发生？”最年长的那个人紧抓不放，“什么都设有吗？”

　　她半转过身，“是的，事实就是如此！”

　　“说到那个不为知名的男孩，”司机问，“他还在吗？我是说，我听说他就住在这里什么的。”

　　明美小心翼翼地答道：“是的，他在我叔叔婶婶的饭店租了个房间。那又怎样？”

　　司机耸耸肩，“你是说你们俩在一起，经历了这样的难关，什么事都没发生吗？你就没有爱上他或者其它什么的？”

　　“你们真是荒唐！瑞克他只是我的朋友而已！现在，你们三个想要点什么还是打算就走？”

　　瑞克正稳稳地站在楼梯上，这些话他都一字不落地听在耳朵里。在那几个飞行员匆匆点了碗炒面之后。他也转过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坐在床上，一脸阴沉地瞪着墙壁。是啊，我们只是朋友，哼！他回忆起拥她入怀的感觉，以及他们接吻时触电般的激情。

　　这一切发生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只是朋友了。他知道明美有多固执，但在这件事上，她一定会改变主意的。

　　技师、科学家和各类专家纷纷拥进了船体的工程段，他们往往必须从事每天十二、十八，甚至有时是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根据他自己的命令，格罗弗要求以最低调的方式进入工程段，他不希望自己干扰任何人的注意力影响他们哪怕一分钟的工作。

　　“朗博土，对此你怎么看？主炮还能不能使用？”

　　朗习惯性地向格罗弗敬了个礼，那双怪异的黑眼睛依然是那么神秘。“请看这幅示意图，长官。”

　　朗把SDF－1号的侧面图投射到墙上的大屏幕上。“这是主反射炉，就是我们的能源发生器的初始位置。而那边是主炮的能量转换模块。二者之间就是跃迁系统的能量传输管道。”

　　他苦笑一声．“这，就正是我想说的核心内容。”

　　“在跃迁系统消失之后，主炮和供能管道之间就形成了断路，是这样吧？”格罗弗问，“在我们没有储备多余的能量传输管道的条件下，你有什么解决方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供能管道是飞船上的洛波特工厂无法利用储备原料制造的少数产品之一；但是，这门主炮却是SDF－1号得以生存的希望。

　　格罗弗注视着朗，希望他能给出一个有效的方案。

　　朗继续用他在地球上开讲座时常用的语调说道：“SDF－1号的结构就是洛波特式的结构，长官。就是说．这艘战舰是模块化的，这一点和模块化的变形战斗机一样，它可以转变成不同的几何外形。你看。”

　　朗切换了一系列的图片向他展示自己的想法，“所以，简单的说，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革新构建这艘太空船。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般变飞船的结构，就能在主炮和动力源两者之问的缺口建立起流通的桥梁。”

　　这是个大胆而又惊人的方案，他所提议的模块重组将彻底改变SDF－1号目前的形状。

　　格罗弗感到很不安。朗接着说：“存在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在变形完成之前，主炮无法开火。”

　　朗指指墙上的图表，“整个船体会有显著的变化，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当然，重建的城市和其它为难民兴建的设施都在船体结构调整的正常变动范围之内，一旦变形开始，他们会遭受很大的损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场大乱。”

　　桁罗弗盯着那张图，心中涌现出变形之后的SDF－1号舰桥外部威严的形状。即便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太空船员，在变形过程中，由于船体以前遭受的破坏也可能使警报系统失效。撇开朗博士冷冰冰的计算结果不提，他所面临的风险不仅仅是遭受损失——那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还有其它使主炮能够发射的办法吗，博士？”

　　“你是指模块变形以外的办法吗？据我所知，没有。”

　　格罗弗气冲冲地从屏幕前转过身，“我们不能这么做！这些平民刚刚开始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正在填补生活中受到的创伤。对他们施加这样一场灾难会导致更大的牺牲……不，这对他们来说太过分了。”

　　然而在他脑海深处却另有一小部分思维在担心这个决定足否该下得如此草率，因为事态的发展往往逼迫他做出完全相反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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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亨特，就是那个在破洞中坠机的家伙，他绝不会听从罗伊·福克的劝告，事实就是这样。

　　是啊，研究事情的起困常常是件有趣的事，不是吗？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能再给我两个芙蓉蛋和一杯奶昔吗？”一个空勤人员在小龙龙饭店里大声嚷嚷。

　　“奶昔？”这个想法让明美吃了一惊，但她还是下了单。马克斯叔叔对此也并不在意，而且比以前还要开心。在厨房里，他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他用火炉和铁锅变起了魔术。

　　餐馆十分拥挤，人一多，话就容易忘，甚至比明美自己料想得还要快。食物分配一直是让SDF－1号的后勤军官们头疼的问题，他们很高兴问题能够如此简单地得到解决，而且在市民生活走向正常化的条件下，激励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

　　明美转过身，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哦，嗨，瑞克！”

　　像根本被听见似的，他没精打采地朝大门走去，两手还插在裤兜哩。明美看着他离去，眉毛打成了结，她突然感到一阵担忧和困惑。

　　机库里暗得很，安静得像座坟墓。非常恰当的比喻，瑞克想。

　　他拽下鲜艳的红黄相间的篷布，露出已经被撞毁的嘲鸟号。他凝视着竞速飞机失去光泽的引擎，小飞机被撞得稀烂，现在它什么都不是了，他无法让自己接受这个现实，只能强迫自己再次亲眼目睹并独自体会。

　　他摇摇头，“你呀，真是团糟，”

　　“嘿，瑞克！”是罗伊的声音，他正朝这一小片光亮的地方走来，“来，让我看看这堆破烂。”

　　瑞克双手握拳站了起来，“听着，大哥，这是我的赛车，我靠它赢得了八届国际比赛的冠军。你说它是破烂？我一拳把你揍回老家，罗伊！”

　　罗伊跪下身子好好打量了一下嘲鸟号的残骸，“是的，一堆非常棒的垃圾。不过——它已经完了，老弟。”

　　瑞克快要气炸了。

　　“嘿，我有个主意。”罗伊咧嘴一笑．“我们出去走走，好吗？”

　　瑞克有些犹豫。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你如此消沉，”罗伊继续说道，“你还需要多磨练！”他走上前去伸手揽住朋友的肩膀，“试试看，你会喜欢它的！”

　　罗伊带着他来到SDF－1号的顶部，那里展现出一片令人惊讶的景观。

　　在军官俱乐部的沙发上，端克正盯着下面的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哇！连接在洛波特飞船上的航空母舰？”

　　一具修长的肘形机架紧密地把航空母舰连接在飞船上，瑞克发现这条战舰已经被牢牢地焊住，并重新开始服役。六台位于船首和中部的滑车全部都在运作，在他的注视下，升降机将两架变形战斗机抬上甲板，它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这艘一千五百英尺长的托尔级的超级航母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改造，最明显的变化之处在于它的“岛”部——原先高高在上的塔状的上层建筑已被移走，只剩下异常平坦的飞行甲板。现在，所有的飞行指挥任务都划给了SDF－1号上的指挥中心，被抢救回收的物资和设施则被用于战舰的设计改造工程。

　　变形战斗机展开了机翼。这可不是为获取空气动力上的好处，这个动作能够把推进器之间的距离拉开，使机身更容易控制。阳拦索和滑车控制员正严格按照预定时间完成各种的工作。他们都穿着宇航服，每个人的制服都根据工种标记着不同的颜色和号码。

　　瑞克看见船首负责操作滑车军官向他的弹射操作员打了个手势，那名船员就下达了起飞的命令。滑车指挥员挥动手电筒向战斗机飞行员示意，他指了指船首，半跪在地而防止被机翼撞掉脑袋。

　　战斗机开始加速，它在平坦的飓风型船首以接近200节的速度脱离——在真空的宇宙空间，起飞速度已不再是必备条件，但为了不让排在甲板上的战斗机成为外星人的靶子，变形战斗机总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升空作战以便腾出跑道。

　　变形战机转了个弯直上天际，瑞克提醒自己这次飞行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洛波特控制系统使战机的操作得以大大简化，因此飞行员不需要改变他们早已列惯的大气飞行要领。变形战机的飞行方式简直就是对动力的浪费，然而它们的能源来自战机上的反射推进器，与洛波特飞船类似的技术为它们提供了不蜗的能量储备。

　　瑞克羡幕地望着这一切，“太捧了。”

　　“你愿意驾驶它重上蓝天吗’”罗伊拍拍瑞克的肩膀。

　　瑞克转过身看着他，“你说什么？”

　　“参军吧，瑞克，别再无所事事地四处闲逛了，做一个变形战斗机飞行员吧。”

　　而瑞克的反应却异常坚决：“我不愿意做战斗机飞行员。”

　　“哦？宁愿做一个失恋的傻瓜整天在SDF－1号上晃悠？是这样吗？”

　　瑞克甩脱了罗伊的手，转身往外走去。“罗伊？”他突然回过头。

　　“怎么了？”

　　“岁伊，我想——我是说，在你看来，女蕞了会不会在一·使之问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完全判着两人？”

　　“那又怎佯？”

　　“女孩会突然I璺得和过去完令不同吗？”

　　“我想你不用为这个担心。明美觉得你最近很消沉，把你带到这聊天就是她的主意”

　　罗伊拍拍他的后背，轻轻地吐了口气。“所以你要振作起来。回去找明美吧，孩子，她在等你。”

　　罗伊走了，冲着自己咯咯直笑。突然他停下来喊道：“噢，还有件事：这样的女孩总是喜欢突发奇想。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得小心那些穿军服的家伙，别让地被那些人迷住。回见。”

　　天顶星的舰队保持着月球轨道上的阵型横穿过太阳系。它们恶狠狠地杀来，像一群嗜血的鲨鱼。

　　布历泰回到他的指挥所，回答艾克西多的问题：“你是说，传输讯号里录下了外星人的影像。”

　　艾克西多向他的指挥官行了个礼，“是前，他们刚刚修复了一台受损的侦察机。我们的战士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如果您愿意看看，指挥官……”

　　一束光线在半空中划出了影像。从画面上看，录制者当时正处于高速移动的过程中，他迅速地在充满血腥和火焰的麦克罗斯城中的街道上穿行，四处都是爆炸和火光。剪辑中不时闪过外星人①的镜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四散逃窜就是瘫倒在地。

　　【①指地球人。】

　　“我想像您一定会对这个感兴趣。”艾克西多说道。

　　突然，战斗囊逼近了一个地球上的居民，布历泰第一次感到恐慌。

　　他的嗓音中充满了震惊和愤怒，低沉的颤音震得舱壁嗡嗡直响，“这么说，那些都是真的了！他们是微缩人！”

　　影像剪辑被切换到一个定格画面，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一个人影从高楼上坠下，倒地而亡，他的遗体和战斗囊巨大的脚掌形成鲜明的对比。

　　“非常精确。”艾克西多小心翼翼地说。

　　“这么说，这里的居民就是微缩人了，嗯？”布历泰皱起眉头。体型庞大的天顶星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情感轻蔑地把正常大小的人类称为“微缩人”，这种称谓既包含了鄙视和仇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恐惧。

　　“我刚看完这段录像就向您汇报了，”艾克西多说，“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新情况。通过对我们的远祖记载的关于微缩人信息的研究，我发现那段历史非常的黯淡。”

　　“它教导我们不得与居住着未知微缩人的行星进行任何接触——如果不留意这一点，我们将会遭到灾难的威胁。”

　　布历泰的情牺得像一尊雕像，“这么说，我得从这个所谓的地球撤军了，嗯？呸！”

　　“对此，我也认真考虑过。我的观点是，大人，”艾克西多坚持道，“我们应当立刻停止向这个星球发动的敌对行动，关于太空堡垒的既定策略也应该进行修正。我认为，从谨慎起见，夺取飞船的首要命令值得仔细推敲。”

　　布历泰细小的瞳孔猛地涨大了数倍，两只眼睛一眨都不眨。

　　布历泰知道，艾克西多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会搁置他通常与众不同的见解。和所有的天顶星人一样，布历泰对他们种族流传下来关于领主与战士信条的传奇故事和各种迷信都深信不疑，因此，向传统发起挑战的决定同样使他感到内心的痛楚。

　　从他的本意来说，布历泰不想反对他的观点——艾克西多关于天顶星军人的减员，舰队的削弱，以及武器的落伍的责难已不是一两天了。他始终认为，在天顶星人当中，艾克西多是智囊团里最有眼光、最博学的，尽管他身体赢弱，但他的胸襟甚至能够包容下所有的人。况且，过往的例证表明，艾克西多总是正确的，没有任何理由对他的判断产生怀疑。

　　“那么好吧，我们马上进行超空间跃迁，追踪那艘太空堡垒。”

　　艾克西多向他鞠了个躬，“遵命。，”

　　“另外，在跃迁结束后马上派出部队进行适度的侦察。”

　　艾克西多明白所谓“适度”的涵义，他早已对布历泰处理SDF－1号的战略进行过研究。

　　艾克西多再次向他鞠躬，“是，大人。”

　　“哦，你回来了，瑞克！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吗？”

　　这时，瑞克的手指刚刚触到明美的房门。红色的房门是她特地定做的，门上有一个古怪的兔子头饰品，上面绣着明美的名字。他犹豫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深吸了一口气准备敲门，

　　结果，他发现她正靠在背后的那堵墙上。“哦，没什么，明美——真的……”

　　她笑了，眼角也微微地皱起来。样子非常迷人。“我知道！进来吧，瑞克。”她打开门让他先进去，“就当在自己家里一样。”

　　房间不大，但很亮堂，墙壁被漆成蓝色向黄色过渡的花纹，看起来很舒服，但又不显得做作。屋里摆放着床、落地灯、书架还有一张手编的地毯，在一个不大的古董花瓶里，错落有致地插着几朵鲜花。他还看见几只毛绒玩具和一个可爱的小钱包。奇怪的是，看似格格不入的房间布局却给人的一种良好的统一感——这一点和它的主人很相似。

　　明美坐到了床上，“哦，能帮我把窗子打开吗？”

　　“好，很乐意为你效劳。”

　　他把窗户向两旁滑开，其实在飞船内部，明美房间里的空气和室外并没有什么区别，但餐馆里的温度总要比外面高一些，打开窗户能够获得更好的照明，还能感受到SDF－1号内部的通风系统吹来的源源不断的微风。这就是太空堡垒内部居民想粤的所谓“新鲜空气”。

　　明美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上面，“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不过能回到大家中间，真好。”他四下看看，尽量避免和她的目光接触，一边拖延时间好鼓起勇气跟她说那些不得不说的话，

　　他的目光挤在梳妆台上的一个信封上，“嗨，别告诉我那是你收到的信！”他拈起信封上下打量。

　　“我跑回麦克罗斯城就是为了它，”她看着他。“还有我的日记本——就是你救我的那一天，”她突然想起战斗囊庞大的脚掌从她后方猛踏下来的情形，落脚点离她是那么的近，她不禁打了个寒颤。

　　它已经被反复读过多次。“情书吗，嗯？”尽管她的话音充满了温暖，但这个念头却使他极度的消沉。

　　“别傻了！你自己打开看看。”

　　他拆开了信封。他花了一分钟才弄明白自己看到的内容，“这个……是声乐选拔的面试通知？里面说，嗯。你已经通过初试了。”

　　她的眼睛欢快地跳起了舞，“是呀！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接着往下念。“它还说，你被获准参加麦克罗斯小姐选美比赛。麦克罗斯小姐？”

　　他愣了好一会。在SDF－1号封闭的地下牢房中，他们共同度过了那么长的同崮生活，但地始终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不过他很决意识到，自己同样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和她分享。

　　“嗯哼！”明美哈哈哈地笑起来。

　　瑞克轻轻把信封放下，“是啊，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明美，你唱歌真的很棒。”

　　“谢谢你，瑞克。”然而喜悦之情转眼间就消失了，她显得有些伤惑。她从床上站起来。走向窗前望着盘克罗斯城和船体的四壁和穹顶。它高高在上，出人感觉那就是世界的尽头。

　　“不过离开了地球，这里的人就把选美比赛彻底遗忘了，所有这些都成了泡影。不是吗？即便我是个明星，又有谁会在乎我？”

　　他第一次感觉到她对名誉和成功的强烈渴望。在幽闭的日子里，这些东西离他们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不切实际；现在，他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她生活的目标。

　　他往信封上又瞥了一眼，“明美，别难过。等我们重返地球，你就可以参加选美了。”

　　‘如果我们能够回得去的话。”

　　他根本没有打算就这样回去。他们俩都知道局势多么令人绝望，而敌人又有多么凶残可怕。正当他们彼此对望的时候，窗外的空中越重机还在把模块化的房屋运向目的地，周围成片的房屋却让他们更想家了。

　　“瑞克？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过去有过一个梦，现在它已经成了飞行甲板下层机库里的一堆垃圾。”他很惊讶，犹犹豫豫地回答道。

　　“嘲鸟号。”

　　“是的。”我不会让父亲失望的！我决不加入这场战争，我也不会加入任何场战争！所以——我想自己还是应该去习惯这种流浪的生活，

　　“我再也没有其它的梦了，明美。它们都已经死了，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太多了。”

　　她抬起头，“哦，瑞克。”

　　他想知道，如果不提起嘲鸟号是否会有更好的结果；他同样想知道，她是否还记得那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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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仍然认为机体变形——实际上只不过是战舰的重新组合，是一种不可预见的、绝望的反常举动。我曾经告诉过他们，在我看来，这种变形在洛波特技术中是最自然不过的，当然。他们最终也会认识到这一点。

　　                                      ——摘自艾米尔·朗博士的技术笔记和便笺





　　“我们刚刚探测到跃迁效应的余波，”监视器旁传来语音信息，传感器运作中心的灯光开始闪烁，“以下是具体坐标。”

　　舰桥上，维妮莎强压住内心的慌乱，向格罗弗舰长汇报最新情况：“雷达显示出未经辨识的物体，坐标6－2－7－7，可能是外星人。”

　　信息立划涌到舰桥的各个部分，丽莎立刻把它接到自己的桌面上：“敌人的太空舰队。”她证实了这一猜测。

　　格罗弗缓缓直起身，越过她的肩头向上望。“这么说，他们还是来了。”他看着那幅巨大的“图画’，雷达显示屏上宽大的斑点清楚地标示了敌人的位置。

　　克劳带娅和其他的机组成员也凝视着显示屏。

　　“好吧。现在，”格罗弗说道，“做好准备把他们赶跑。马上组织反击。”

　　“遵命，舰长。”丽莎拉动桌面上的警报器——动作非常精确，开始对话筒喊话。

　　“遭遇敌人攻击。重复，遭遇敌人攻击。这不是演习。变形战斗机紧急起飞。变形战斗机紧急起飞。”

　　警报响彻飞船上的所有地段，SDF－1号及其配届的两艘超级航空母舰上一片忙碌。人群涌向战斗机群，其中有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任务。飞机维护员、弹射人员、飞行控制员和滑车操作员都奋力工作，现场热火朝天。

　　机库和飞行甲板上则显得忙而不乱，升降机把一架架战斗机送上战舰，飞行甲板腰部和船首的滑车则把它们拖到预定位置。越来越多的变形战机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从SDF－1号的机库中向外冲去。

　　罗伊·福克扣上飞行头盔，检查了战斗机的起飞状态，他还对骷髅中队的其它战机全部检视了一遍，骷髅中队固定的停机位是太空堡垒的内部机库，因此他们平常很少有机会从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

　　阻拦手把战机挂上滑车，喷射变流装置从罗伊的战机后部升起。滑车指挥官伸出两根手指做出“0K”的手势，同时，快速挥动着高高举起的手臂。

　　罗伊认识那个专业的弹射军官，她叫莫伊拉·弗林，是个很棒的家伙。她曾经从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调到SDF－1号工作，并因此幸免于难——在那场计算失误的太空跃迁中。她的多数同僚都死。事后，莫伊拉和其他老手都被重新编组，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训练新船员这项危险的工作。

　　故障巡视员朝战斗机跑道两侧扫视了最后一眼，确定不存在任何取消起飞的理由，接着滑车操作员竖起双手大拇指示意可以起飞。

　　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这些在昔日的航空母舰上使用的视觉信号依然没有多大变化。尽管宇航服的头盔中内置了无线电通讯设备，但在人多的场合使用语音沟通伟往会造成通讯网络的混乱。

　　阻拦索已经撤除，莫伊拉·弗林指了指罗伊，福克则给了她一个漂亮的军礼以示回应，然后把手从头盔前额的部件用力往下一劈——这个动作相当时髦。

　　滑车操作员转过身，向她的弹射操纵手比划了一下，提醒周围的人员战机马上就要起飞，然后才踏着精确的步子对甲板做最后的检查。罗伊感到胃部一阵发紧，每次出勤他总是这样。

　　滑车操作员背对着战斗机半跪在地面上，一旦弹射器或者飞机出现故障，他就能够迅速赶到现场解决问题。弗林中尉完成了最终的排障程序，手中的电筒顺着滑车轨道指向茫茫虚空，她的姿势和标枪运动员器械脱手之后非常相似。

　　和她搭档的弹射操纵手按动电钮，伸出双臂摆了个手势，然后按照规定的动作要领快速下蹲。

　　由于没有空气阻力，罗伊感觉自已正以200节的速度沿着代达罗斯号航母的甲板向前平推。SDF－1号上的设备为飞行甲板提供了重力，因此所有的弹射器都经过工程师重新调校。

　　骷髅队长像箭一般向前冲，他避开战舰，飞离了飓风型的船首。此时，另一架战斗机马上就要在战舰的中间部位起飞；跑道略为靠近船体的右舷，第三架飞机将被牵引到第三台滑车所在的船头位置，第四架战斗帆则会在罗伊刚才的位置弹射升空。

　　变形战斗机一架又一架地起飞了，它们环绕着SDF－1号飞行，置身太阳系的边缘，摆出阵势要再会会他们的敌人。

　　这里迟早会成为一座公园，但现在，它却比一片不毛之地好不了多少。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城堡式的建筑拔地而起，高高在上地俯瞰着麦克罗斯城。有人正在植树种草，谁也不知道这些植物当初是怎么存活下来的，瑞克怀疑麦克罗斯城的难民之所以这样不仅仅为了完成官方规划，更多的是出于思乡心切。在他们的头顶上，城市的穹顶在灯光下缓缓关闭。

　　明美顺着低矮的扶手往前走，“多美的景色啊！”

　　端克咕哝了一声，慢吞吞地跟在她身后，两手揣在兜里。也许她是对的，城市就在他们脚下，也许几十亿英里之内再也找不到出更好的街景了。他屁股坐在宽大的栏杆上，两眼盯着地面，似乎它要比天空更加耐看。

　　明美的往意力全都集中在四周的美景上，丝缝毫没有发现他神情变得十分沮丧。“真是太——”她刚一开口，警报系统突然启动了，原来是丽莎在对公众发布公告。瑞克认出了这个声音。他发觉自己对她嗓音的厌恶远甚于任何其它所能想像到的声音。

　　“我们不会有事吧？”明美问道。此刻，另一个声音已经开始了对空袭警报的抱怨。

　　他踢起一片尘土，“别担心，罗伊会给他们好看的，就跟往常一样。”

　　她把手按在后腰上，“你怎么总是说罗伊东罗伊西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和他一样出色的飞行员！”

　　他把目光射向远方穹顶上的灯光，警报声响个不停。他想知道大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此刻，罗伊正率领骷髅中队进行一场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最险恶的空中缠斗。一波又一波的战斗囊扑向SDF－1号，到处都是天顶星人的能量光束和导弹发出的亮光，但它们大都被防御炮火阻隔在船体之外；由于采用了变形战斗机的部分技术，舰上装备的火炮弹药更加适台在没有空气的宇宙空间使用，而且要比在大气环境下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和准确度。

　　爆炸的火光一个接一个地闪现，但在真空的宇宙空间，这种无声的宁静却显得异常诡异。战术通讯网络里一片嘈杂，爆炸声是听不见的，但飞行员濒死的惨叫却填满了整个通讯系统。

　　观测窗外，每一支变形战斗机中队都绕着SDF－1号浴血奋战。飞行员们发现带紧僚机和咬住敌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场宏大的空中缠斗和人类史上任何一次空战都完全不同——每一时每一刻，都有六到七架太空战斗机爆炸，无情的粒子武器和炮弹的轨迹却满了整个天空。

　　“这帮外星人比在地面上还要难缠。”罗伊通过对讲机告听他的中队。其实，他们早就痛苦地发现这个残酷的事实，“简直就是一场赛鼠大会。”

　　他命令僚机飞向新的坐标，自己则掉头冲向一小群战斗囊。它们正位于SDF－1号的防御薄弱位置，那里的两个舰炮炮台已被敌人摧毁．并对飞船的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变形战机的弹雨倾泻在战斗囊身上，打得它们浑身冒火。但同时罗伊也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反击。就往这时，罗伊又听到三处呼救声。他默默告诉自己管好自己的飞机，暂且别去理会雷达屏幕。

　　“我们派出的诱饵已经进入了敌人的火力覆盖范围。”有人向布历泰报告。

　　艾克西多正站在他身边，两人盯着同一块战术显示屏。“真奇怪，他们为什么还不发射主炮？”

　　布历泰的双手环抱着宽阔的前胸，对着屏幕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一辈子的军旅生涯和数不清的战斗，他已经学会欣赏精明的对手。现在，他甚至可以断定，敌人的指挥官不是天才就是个疯子。

　　虽然战士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夺取胜利，但能够和值得尊敬的敌人交手也是一什幸事。当然，聪明的指挥官还必须时刻保持小心谨慎。

　　他头皮上的金属和水晶部件在灯光照射下映射出亮昆晃的光。“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微端人朋友？”布历泰喃喃低语。

　　“也许我们可以再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看看有什么反应。”艾克西多提议。

　　“嗯。”布历泰覆盖着金属片的大脑袋略微斜了斜。

　　“好主意。命令侦察船开火，但不得对太空堡垒造成重大损伤，明白吗？”

　　艾克西多向他一鞠躬，便迅速下达这道指令去了。

　　在主力舰队的前方，侦察船开启了所有的火炮。在那么远的距离上，没有人能保证能量弹不会击中正在进行空中缠斗的己方战斗囊。

　　但天顶星军队的领主对此却毫不在意，在他们族类战士的信条中，生命不过是一种消耗品罢了。

　　一场恐惧的能量弹雨毫无征兆地击中了己方与敌人的战斗机，它同样在太空堡垒的表面穿出一个又一个的弹洞。

　　一只战斗囊眼看就要被两架变形战机的交叉火力击中，却突然起火爆炸了。另一架VT战斗机正在弹幕中侧过机翼打算变换到防御性更好的守护者模式，却突然被一发炮弹击中，炸成了碎片横飞的光球。第二道爆炸在SDF－1号的舰体炸出个大洞，船体内不少东西被气压吹了出来，大量空气向宇宙空间泄漏。

　　控制台上的丽莎突然被震离了工作岗位，敌舰的炮火直接命中了舰桥下数层甲板内的反射炉的子控制模块，格罗弗也从椅子上被抛上了半空，他赶忙问道：“你们都没事吧？”

　　她坐正位子，点点头，“我没事，不知道船体受损程度如何？”

　　他立刻站了起来，阅读从飞船各部位传送来的受损报告。他抬起头，看见观测窗外到处都是战斗囊和变形战机爆炸的火光，以及敌舰冰雹般的蓝色炮弹轨迹。

　　“只有祈求上天保佑了。”格罗弗咬紧了牙关。

　　工程维护室的负责人挂来一个电话，从背景噪音中可以听到他手下人声嘶力竭的叫喊和火焰劈啪的燃烧声，泡沫灭火器也在嘶嘶作响，“反射炉的子控制模块受损，舰长，但我们有能力把它修好。”

　　“全靠你了。”格罗弗告诉他，一边考虑在这样猛烈的弹幕攻击下这艘战舰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这是一场残酷的绞杀战，战斗囊追逐着变形战机，变形战机也紧咬若战斗囊。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战场中，随处可以看到炽热的火力，闪电般的速度，以及拼死决战的机动战术。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它们正位于太空深处，但无论是变形战斗机还是战斗囊，双方都在以大气圈内作战的动作要领飞行。

　　天顶舰队的侦察舰仍然持续不断地向SDF－1号的四周发射猛烈的炮火，正因为如此，太宅堡垒受到的损伤才远远小于本应达到程度。外星人的炮手并不想做得如此明显，但布历泰要求保持太空堡垒完整性的命令却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即便如此小心，还是有部分炮火穿过战舰的护盾和装甲，不时敲掉一个炮台，抑或一座雷达天线。一发能量弹正打在舰桥附近，机组成员像碗里的骰子一样被晃得东倒西歪。格罗弗被摔了一个踉跄，帽子都震落在甲板上。

　　“简直像遭遇小行星的撞击！”

　　格罗弗还没爬起来，维妮莎就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舰长，损害控制系统汇报，二号和五号激光炮台严重损伤，至少在七个小时内无法再次投人使用。”

　　“四号推进器几乎完全损毁。”克劳蒂娅阴沉地报告。

　　“子控制系统也严重损坏，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丽莎也补了一句。

　　又一发重击撼动了了整艘战舰，它掀掉了一具导弹发射器，武器碎片和舰员的残肢四处飞舞。

　　格罗弗急得暴跳如雷：“这是最后一线生机了！我们必须发射主炮！”

　　诺大的舰桥上，丽莎突然听见自己的喘息声，

　　格罗弗的脸冷得像块石头：“马上行动。我命令，按照朗博士的设计方案，开始模块变形！”

　　琪姆忍不住提出抗议：“可是一旦这么做，就意味着整个城市会——”

　　“是的，她说的没错，损失——”珊米表示同意，她的呼吸都停顿了。

　　格罗弗瞪大眼睛瞧着她们：“要是不肯冒这个风险，SDF－1号就会彻底完蛋。再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必须这么做。”

　　舰体之外，一道道闪光如同不祥的节日闪耀的鬼火，越发的炽热密集。

　　又一发炮火击在附近，舰桥再度摇晃起来，丽莎立刻回到她的位置坐定：“所有系统注意，所有系统注意！准备发射主炮！”

　　无论是工程舱、火力控制中心还是膳住区都能听到响亮的警报声，她的声音也传遍了整艘飞船。“三分钟后开始模块变形，现在开始计数！”

　　引擎室里的技术员正望着他班上的战友，“现在我扪不能变形。这太疯狂了。”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另-个表示同意。

　　”两分五十秒倒数。”丽莎镇定自若的声音在飞船里回响。

　　两个人互相看了看，终于冲向紧急控制设备。

　　交通已经陷入停顿，整个麦克罗斯城也都是如此。瑞克和明美盯着离他们最近的扬声器——它属于PA系统的一部分，这个令瑞克感到十分不快的声音继续说道：“全体市民，请注意！飞船将在两分钟后进行模块变形。这项操作相当危险，请做好安全防范准备。”

　　“请你们迅速赶到各个出口，并留意突发震动引起的危。只要情况允许，请大家尽量疏散到指定的安全区域。”这个声音稍一停停顿，接着又轻柔地补充了—句：“祝人家好运。”

　　“变形？什么是变形？”明美问道。她和瑞克还待在战斗刚刚打响时他们所逗留的地方，他们俩以为这里比别的地方都要安全。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他们采取的某种措施吧，比方说——在飞船搁浅之后。”

　　“我想罗伊一定在那里，在炮火最密集的地方战斗。”她遥望着整座城市，话音显得很伤感。

　　“你是说——你认为我该加入防御部队？”

　　“不，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飞机就是你的梦，不是吗？”

　　他发现明美对战争没有一点概念，她甚至不会考虑这档子事；这一次，明美是看他过于消沉，向他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解决方案而已。

　　“我想是吧。不过一旦加入军队，明美，我就不能经常见到你了。”尽管在现在的情况下和她相见仍然很痛苦，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

　　她突然笑了，“瑞克，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呀！值勤结束和休假时间，或者其它什么的，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碰面的。”“如果我还活着。”“哦，你怎么能这么说？对餐馆里所有的军人，我都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他苦笑一声，“你该知道的，就现在。不是吗？”

　　她的表情像被抽了一记耳光，“什么？”

　　在数层甲板之上的舰桥里，克劳蒂娅正监视着显示屏。“十秒钟后开始变形。”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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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最初得出的结论让我相信：这些生物具有一种我们仍然不能了解和无法预料的自然动力。从总体上看，他们本性中非理性的一面——它具有我们希望得到的技能和效率——将会制止这场战争，并确保我们最终走向胜利。

　　                              ——布历泰向多尔扎发送的信息概要原稿





　　“所有区段都进入待命状态了吗？”格罗弗问道。

　　“D区和G区稍慢一些，但马上就能够完成。”琪姆回答。

　　“很好，继续。”舰长说。

　　“倒数四秒预备，”克劳蒂娅接着报数，“三……二……”

　　“开始全舰变形。”格罗弗下达了命令。

　　机组成员打破了舰桥上的寂静，通过话筒和耳机，她们一边接听各种各样关于舰体变形的批评，一边向下传达命令。格罗弗很快就意识到，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语音骚乱。

　　珊米：“开始全舰变形。J、K、L区，立即执行命令。”

　　琪姆：“七号反射炉，提升动力。7－8区段，启动所有引擎。J区，你的能量输出未能达到要求！”

　　维妮莎：“启动中心扭矩模块。”

　　那种可怕的声音又回来了，它似乎在抱怨底层等离子体的扭曲，抱怨上百处机体的损坏，抱怨它做了过多的工作，抱怨部件超负荷运转，抱怨平民在巨变发生前的混乱无序。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舰桥上的船员依然忘我工作，集中精力完成了她们的职责。

　　无论未来发生什么，格罗弗都会为她们感到娇散，为能和她们共事感到骄傲。

　　“正在执舰体变形，长官。”克劳蒂娅向他转告刚收到的消息。

　　他能感觉到四周的船体在剧烈地震颤摇摆。格罗弗两手重叠背在身后，他用尽最后一分的忍耐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一切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他做了所有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无论是成功的几率，反复无常的机械，突发的紧急事件，或是其它异乎寻常的力量，甚至所有的这砦，都将对他的决策做出最后的判决。

　　“非常好。”他告诉克劳蒂娅。

　　瑞克望着脚下的城市，人流正从房屋中涌出来。他们四处乱窜，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有人正朝指定的掩体区奔跑，却被漫无目标的人群冲散。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经历又一场灾难，这的确让人难以承受。

　　对此，瑞克却并不怎么在意，他根本不急于寻求掩护。“你知道，明美，有时候我甚至希望他们永远不会找到找们。”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说这样的话！你怎么会变得那样恶毒？哦，我恨你！”

　　他回头看着她，“我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切。如果我们在一起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震动的强度加大了，地面的运动几乎把他摔倒在地。一座座街区大小的支架从宽阔的顶棚上缓缓下降，地面以下怪兽般的变速马达也开始运转，隆隆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瑞克和明美这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刚逮到机会大声叫喊，地面就在他们脚下朝两边分开了，他在这一头，而她则在另一头。

　　谁也不可能预见，为规划公园建造的宝塔竟然只存在了这么短暂的时问。正如模块重组程序所显示的那样，铁塔被向两边缓缓移动的地面从中间一劈两半。

　　明美失去平衡摔了下来，她费劲地抓住地表土壤层下几寸的一个金属突出物。宝塔的残体正位于裂缝顶部，而支撑住她的身体使她不致下坠的正是宝塔的一部分。面对着陡峭的崖壁，她看到的是各种机械设施、系统仪器和船用模块。她放声尖叫，两脚乱蹬，拼命挣扎。

　　“明美！”瑞克努力保持住平衡，宝塔的这一部分也在剧烈抖动，并缓缓移向一台巨大的碾磨齿轮。地表分得越来越开了，他助跑几步向空档飞身跃去，勉强跳到了另一头。

　　瑞克跪在明美吊着的地方，只见她两腿乱蹬。她的一只手滑脱了，另一边的手指也在渐渐松开。

　　他把身体探出深渊的边缘，就在她下坠的一刹那抓住了她的手腕。他咬紧牙关把地使劲向上拖，但相当费力；况且时间紧迫，他抓得也并不牢靠。

　　明美的手腕在他手中向下滑动了一英寸，她紧紧盯着他的眼睛，目光里充满了强烈的恐惧感，“瑞克，救救我1”

　　巨大的凸轮设施发出隆隆的声响．把SDF－1号重新构建成适于发射主炮的结构形态；但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其它的变化也在发生。在飞船上，尤其在难民们重建的城区里．到处都是损毁、伤痛和死亡。

　　一块巨大的公告牌形状的船体模块像滑动门一样移到侧，加强了战舰的结构强度，但也形成了船体内的巨大空隙，空气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出，卷走了途经的一切物体，无论是轿车、行人还是树木都被吸进太空。战舰内部的装甲隔帘立刻启动堵住缺口，但没能阻止城市的一角被吹出船体的惨剧。

　　在飞船内部的每一处地方，都有更多的支架开始运动。这次，它们从地底缓缓上升，穿透了前进途中的建筑，并越升越高，最终靠上了顶棚。到处都是雨点般的碎片，数以千计不曾打算进入或无法找到掩体的人被碾碎或砸伤。坠下的广告牌、倾倒的灯柱、无法控制方向而稠倒的车辆、破裂的电线杆、以及崩塌的重达数吨的钢筋混凝土夺走了许多条生命，而天顶星人给它们带来的伤亡也不过如此。

　　罗伊刚刚干掉一架咬得很紧的敌机，便掉转机头搜寻他的僚机克莱马上尉的坐标。接着，他看到了正在变形的SDF－1号。“它到底是……”

　　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通过巨大的肘状系泊器与太空堡垒连接在一起，此刻它们也在平移。在爆炸的火光中，超级航母的位置或多或少地更加靠近SDF－1号船尾的左、右舷，并朝着船体向两边展开。

　　它给罗伊留下了充满困惑的深刻印象：船体的主要部分脱离了原先的位置。并进行重新组合。战舰的整个中部都翻转过来。巨大的悬臂还在老地方，主炮也随之移动，最后连舰桥都改变了位置。罗伊盯着它，试图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从总体上看，它构成了一个人型，一尊巨大的装甲战士，它甚至和变形后的铁甲金刚有几分类似。

　　航空母舰构成了钳状的手臂，巨大的船尾推进器就像巨人的腿和脚。舰桥及其周围的结构像无帽檐的头盔，双肩部位高耸着的巨型悬臂如同伸展的翅膀，飞船的中部则充当了吸取能量的躯干。

　　不知怎的，罗伊发现自己认同了这个怪异的造型；作为一项主要功能．洛波特技术本身似乎就具有改换形体的特质以及天人舍一的结构。

　　“这，就是所谓的变形吧。”他吸了一口气。现在，就该看它的了！

　　“右翼区域，变形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琪姆向格罗弗汇报。

　　“左翼区域，变形完成百分之八十三。升起主炮。”珊米赶忙补充。

　　在船体部件最后接合的关键时刻，轰鸣的回响越来越大。

　　“模块变形完毕，长官。”丽莎通报了这一讯息，“SDF－1号现在已经切换到进攻模式。”

　　“舰长，另一波敌机从1－0－9－3区域逼近。”

　　“不管它，”格罗弗命令，“向预定目标发射主炮。”

　　“是，长官。”克劳蒂娅掀开键帽，露出里面的红色触发钮，用力把手指撤了下去，大家都知道，这轻轻的一按将决定他们的命运。

　　在前倾的悬臂周围，红色的能量闪光像洪水一般重新聚集，这情景跟当时麦克罗斯岛上所发生的一模一样。一束直径达四分之一英里宽的能量波涌向太空，在光线行进的轨迹上，所有的外星战斗囊转眼间就灰飞烟灭，连同能量束外围直径一英里之内的敌舰也都无法幸免。它们燃烧着，外壳因过热泛起皱纹，护盾在数秒内充能过度，装甲烧成了樱桃般的红色。接着，战舰开始白热化，里面的乘员根本来不及撤离就一命呜呼了。

　　敌舰在主炮的轰击下立刻炸开了花，碎片如同流星四处飘散，接着彻底消失。

　　光束直接命中了充当诱饵的侦察舰及其护卫舰只，它们的外壳像火炉里的栗子膨胀开来，马上又像水银一样蒸发得干干净净。

　　爆炸的火光映亮了布历泰的指挥所，“发生了什么事？”

　　艾克西多看了看外面的这场血淋淋的屠杀，不禁开始思考古人留下的遗训。他绞尽了脑汁，但还是不能测度出这些微缩人的作战效能和战略；以往总能找到新的解决途径的他，这次却被疑惑和忧虑所困扰。

　　不管用什么方法，微缩人总会给天顶星人足够的教训，迫使他们在这些不起跟的微缩人面的退避三舍。

　　“我想……”他说得很大声，然而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只不过是对布历泰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

　　“敌舰被摧毁了！”维妮莎喊道，舰桥里传来一阵欢呼。

　　此情此景，以前NASA的人称之为“乌拉狂欢”。格罗弗想，从甲板上拾起自己的军帽，

　　他清了清喉咙，欢呼声立刻停了下来。“马上给我一份全舰各区域的受损报告。”

　　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麦克罗斯城遭受的重大伤亡和损失很快就将这种节目气氛一扫而空。

　　在废墟遍地的麦克罗斯城，人们又开始行动起来。救护车、担架和医疗队蜂拥而出，布满了这片经历了又一场灾难的劫后土地。

　　PA系统里传出了一个声音：“无论是我们的战斗飞行中队还是在SDF－1号内部，我们都遭受了惨痛的损失。然而，主炮的发射彻底消灭了来犯之敌，挫败了敌人妄图困死我们的企图。我们感谢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并向他们表现出的勇气致以最高的敬意。”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救治伤员，清理废墟，当然还有重建家园。

　　瑞克·亨特正从高塔上俯视着这片城市，他知道．重建工作将会成为麦克罗斯城居民生活的一个部分。无论是什么，只要不能消灭他们的肉体，他们就会更加坚强地面对困难，更加决断地战胜艰难险阻。

　　明美正站在他身边．与死神擦身而过使她进入一种奇特的状态，它既包含了对生命的热情又囊括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冷漠。瑞克知道耶种感觉，他同样知道，在他们离开这里回到麦克罗斯城之前，他得待在这等待她恢复常态。

　　“啊，瑞克，”她轻声说，“你曾经说过，假如整座城市都被夷为平地你也不会在乎。你还记得吗？现在，你的感受如何？”

　　他望着眼前充满伤痛的人群，“其实，我根本不想有任何事发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她试图在坍塌的残垣断壁中辨认出各个街区，“不知道小白龙还在不在那里？”

　　他转身面对着她，“明美，我会去的。”他深深吸了口气，“我要加入防御部队。”

　　“你说什么？”

　　“你是对的、我整天无所事事地闲逛，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尤其身处这种事态当中，我更不应该这样。我不知道父亲能否理解，我想他会的。我要参军。”

　　确定帮不上什么忙之后，他们朝支离破碎的城区望了最后一眼，离开了这个地片，明美牵着瑞克的手。

　　罗伊带着骷髅中队的全体战斗机排成预定阵型，其余幸存下来的变形战斗机编队也纷纷开始集结。他们的仪表显示，外星人正在撤离。主炮射击之后，罗伊就没有向他们开过火。

　　人员伤亡相当惨重，但他们遭遇的敌人只是大队人马中极少的一部分。这是个令人伤感的念头，至于下次会怎样，他尽量不让自己考虑得太多。

　　不用再浪费时间犹豫了。“好了，小伙子们，”他懒洋洋的声音通过战术空军网络传到中队的每一架飞机，“我们回家。”

　　随着一声“是，长官”，他们开始匆匆撤离。变形战斗机集结在他周围，引擎喷射的火光照亮了太阳系边缘永恒的黑夜。他们凯旋而归，目的地是一艘飞船——这艘飞船现在却已变成了一尊主宰着这片空间的装甲骑士——罗伊不禁想知道，在它身上还会有多少奇迹发生。

　　好运是不会永远相件的，事情就是这样。变形战斗机的精英飞行队已经严重缺编，太多人牺牲了，填补这些空缺将是军方头等优先的大事，而且马上就得着手进行。那些高手中的高手必须尽快加入他们的队伍。

　　罗伊知道必须说服谁加入洛波特战士的行列。哪怕让我揪着他的脑袋撞墙也在所不惜！罗伊想。

　　幸存的变形战斗机加速返航，天顶星军队也暂时偃旗息鼓进行下一步的谋划。决心已下，所有的人都盯着即将穿越漫漫长路返回地球的SDF－1号。

　　未知……局势的方方面面都还是未知。而关于未知最好的一面，就是他们还拥有希望。


第二部 战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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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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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决定了第一次洛波特战争最初阶段的格局，那它就是亨利·格罗弗舰长与无顶星指挥官布历泰之间难烈言表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他们都是在战争中成长的军人——格罗弗长期在俄罗斯的GRU部队服役；而布历泰，当然听命于洛波特统治者。如果有机会翻翻两位指挥官的原始航行日志，你会发现他们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对方在各种局势下表现出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布历泰也许占有一定的优势，他手头还有大量古人道留的传奇故事可供参阅，它们同时也是关于微缩人社会形态的重要文献。但必须指出的是，布历泰的思维严重受限于早已植入他脑海的旧观念，他试图用这种观念解释自己遭遇的事物；甚至连艾克西多，这位专门从事星际间文化沟通事务的职业参谋，也败下阵来。从另一方面来看，格罗弗对他的战舰所知甚少，掌握敌情更是少得可怜，但他把全体船员的忠诚和智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信息匮乏和真假难辨的情况下学会了发挥了自己的天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没有一个比土星光环上的那场战斗中SDF－1号战舰内部的团体协作更为典型。

　　                              ——《第一次洛波特战争史》，第十七卷





　　佐尔的战舰SDF－1号像一条漏网之鱼，正在深邃的宇宙空间航行。在它新任指挥官的命令下，船体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结构转变，整艘飞船的外形变得越发竞大威猛。嫁接在战舰上的远洋战舰构成了两条手臂．高高仰起的主炮塔像一对凛然不可侵犯的犄角，矗立在飞船头部两侧。

　　洛波特统清者会怎么看待战舰的这种全新形态？布历泰问自己。即便在变形之前，佐尔的战舰也和天顶星舰队拥有的每一条飞船有着天壤之别。依靠史前文化制造的飞船始终无法提供布历泰渴望拥有的机体变形功能。而且此类设计始终没有应用到军事方面，直到他看见了眼前的这一幕。

　　这位高大的天顶星指挥官正站在他飞船内部的舰桥里，一束光线穿过沉寂的空间投射出SDF－1号的影像。布历泰孔武有力的双臂正环抱在胸前，压在棕色的束腰制服上面．镶嵌在金属面罩上的人工独眼正捕捉着屏幕上漂浮不定的影像。

　　远程侦察机捕捉到了战舰的踪迹，并为他提供了分析和决断的依据，但这些侦察机和扫描器不是万能的，它们没能俘获敌人的飞船。

　　舰桥里配备了气泡形的观测窗，搬舰的宇航中心，极其宽阔的显示屏，影像投射区，以及一套全功能图表系统；通过它们，布历泰能够获取他麾下任何一条巡洋舰和驱逐舰收集到的信息。在这里，他能够跟手下众多的军官和数不清的独眼巨人型侦察船取得联系。但所有的这些，现在都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情报——关于微缩人行为特征的信息。因此，布历泰只能完全依靠艾克西多；可眼下，这位矮小的参谋却也显得完全没有头绪。

　　“指挥官，”畸形的参谋终于开口了，“我已经从所有可能的角度分析了敌人刚才采取的策略，但我仍然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执行这项并无绝对必要的变形。要知道飞船自然形态的改变往往会带来负面效应，一般都是很严重的灾难，例如引发飞船重力控制系统的失常。”“他们的武器呢？”“完全可以正常使用，除非他们把过多的能量转移到某个护盾防御系统上。”

　　布历泰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小心了。不错，他是被微缩人难以预料的战术所蒙蔽过，但他未必就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他们选择在大气层内部进行太空跃迁而丝毫不顾及岛上的居民区，这一点颇让人感到困扰；而就在不久以前，SDF－1号发射主炮的方式也且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里面肯定也包含了绝望的因素，敌人已经快走投无路了，能够牢牢把握局势的指挥官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在所有的简单军事训练中，这种不可预知的情形总是没有危险的征兆。在布历泰的作战经验中，强大的军力总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垂死挣扎，抑或各种阴谋诡计。在已知的宇宙空间内部还没有多少可以和天顶星军队匹敌的力量存在。这帮微缩人最终一定都会被击败，他对此深信不疑。击败他们，这只是次要目标。他的首要目的是完好无损地重新夺取佐尔的飞船，而且要让这些微缩人在自我毁灭中意识到。他们是不可能取胜的。

　　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布历泰采取了观望的策略。两个月以来，天顶星军队的侦察船始终牢牢把握着SDF－1号韵动向．但他们一直没有发起进攻。在这段时间里，他和艾克西多一直在观察战舰的行进方式并且监听了他们的通讯；他们对佐尔战舰的二次改装进行了分析，他们还通过传输讯号面对面地研究自己的敌人。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天顶星古代传说的分析，了解到微缩人的社会结构的信息。这些资料上明显地标注了形形色色的警告信息，于是布历泰便选择了放弃。

　　SDF－1号接近了这个黄色的行星系统。它体积庞大，气体充沛，带有巨大的光环和数不清的月亮。旗舰上的二号显示屏标注着这是太阳系的第六颗行星。

　　这些天，艾克西多在破译微缩人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他很快就记起这颗行星的名字——土星。

　　“大人。我怀疑佐尔战舰上的超空间跃迁发生器已经损坏，估计是飞船从地球表面向外太空跃迁时引发的。我确信微缩人想依靠这颗行星的重力实现转向，把他们拖向自己的母星。”“很有趣。”布历泰回答。“而且，他们可能会在接近行星光环地的时候开启电子对抗装置，这样，我们的追踪设施就很难锁定他们的航线。”

　　“这是合乎逻辑的方案，艾克西多。当然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至今都不曾有过理性的表现。”

　　“您有什么打算，大人？”

　　“他们的计划并不仅仅局限于逃跑。主炮的火力给了他们信心，现在他们完全有能力和我们正面对抗。”布历泰盯着屏幕，不由自主地模了摸下巴，“得让止他们为自已耍的小聪明受点罪。只要没有对他们的智山做出错误的估计，我倒想看看他们的的主炮到底有多厉害。”

　　亨利·格罗弗，前任超级航空母舰克诺莎号以及普罗米修斯号的舰长，现在的太空堡垒，即SDF－1号的舰长，是个很实在的人，他的话不多，更没有野心。当他问自己如何率领一艘装载着接近60，000平民的外星太空飞船踏上1，500，000，000公里的回乡旅途时，他拒绝在一天内考虑两次同样的问题。

　　巨大的土星逐渐填满了SDF－1号舰桥上的观测窗，亨利·格罗弗本人亲自坐镇操纵飞船，这情形宛如当年他驾船穿过太平洋洋流。不过，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当年的他还是一名海军军官，在他长年的领航生涯中，他曾顺着洋流四处航行，而这次，他打算把土星的重力场利用起来。

　　就在两个月前，SDF－1号上的跃迁系统还允许他在一分钟之内把这艘飞船从地球送到了冥王星，但接着就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允许”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此时，格罗弗己经把目光移到了月亮上。不论机械的失踪对于朗博士和飞船原先的主人——洛波特统治者，有多么神秘，在没有跃迁系统的前提下指引他们回家的重担还是落在了他的肩上。

　　即便是在2010年，书本里关于星际航行的描述仍然是很不完整的；事实上，朗和格罗弗，以及其他一部分人此时仍然在填补这一学科的空白。他们遭遇到的每一个情况对人类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战舰的各种机动也都会对未来产生潜在的影响。尽管人类早已向外太空发射了数不清的无人探测器，建立了一系列的武装空间站，甚至在月球和火星设置了军事基地，但载人飞行器在小行星带穿行对于全人类来说却还是第一次。假如全球内战持续到现在，并将战火延伸到宇宙卒间，那又会屉怎样一个情形呢？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游戏规则，实事求是地说，人类重建SDF－1号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感谢它的来临终止了战争，尽管这艘战舰配备了比以往任何一艘太空飞船都要强大的火力。不管怎样，历史都将对这些事实做出客观的评价；而对于格罗弗，他却面临着不少火烧眉毛的事情需要解决。

　　相对来说，地球此刻正位于太阳的另一侧。太空堡垒上的反射引擎有能力把他们送回家，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便如此，他们还必须在土星轨道上顺畅地掉转方向继续前行。根据舰内工程师提出的计划．他们将利用土星的重力场推动战舰，使她到达预定位置并调整行进的方向。这个思路并不是前人从未尝试过的创举，但的确潜藏了巨大的风险。除此之外，格罗弗还必须纳入另一个他无法预知的因素：敌人。

　　这些全副武装的敌人正躲在看不见的地方，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知道他们从哪来，他们的一切都是谜。就目前的情况看，他们是五六十英尺高，具有近平无穷能量的巨人。就在两个月前。他们出现在地球的大气圈内部并点燃了战火。超空间跃迁之后。太宅堡垒上的人们就无从知晓地球的命运，但格罗弗知道，至少有一部分敌人已经穿越了太阳系，沿途追踪下来并向他们发起了进攻。SDF－1号上的主炮曾经救过他们一次，但主炮的发射必须经历一场模块变形，这种变形过程不但会对飞船内部众多子系统造成过度的磨损甚至损坏，更可怕的是，它会摧毁刚刚在船体内部重建的麦克罗斯城。

　　两个爿以来，敌人始终没有对他们进行过骚扰。战舰的雷达系统和各类探测器时常发现小股敌人的踪迹，但敌人的主力舰队却小心翼翼地躲了起来。有时候，战斗囊部队构成了敌人防御的中坚力量，在单座的VT战斗机飞行员们之间，它们因古怪的外形而获得了“无头鸵鸟”的绰号。敌人的侦察船和探测舰偶尔也会在附近露面，甚至巡洋舰和驱逐舰都不时登场，但都只是小股部队，从敌舰的活动特点看，动机很明显：它们是冲着SDF－1号来的。

　　格罗弗绝不会不放一枪就把战舰白白地交给他们——如果他们是来索要这条战舰的——也许它曾经属于他们，但那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平安地返回地球：要么彻底甩掉敌人的跟踪，要么就把他们消灭。格罗弗更加倾向第一种思路，朗博士的突然出现带给他一个惊喜——他搞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新发明。

　　朗是格罗弗得以了解和指挥SDF－1号的关键中介。和其他船员不同的是，这位德国科学家的思路重新回到了重建这艘战舰的技术人员身上。他曾经完成了每个执行战斗任务的变形战斗机飞行员中都热切期盼的发明：把飞行员的思维融入到战斗机的操纵系统当中。有些船员仍然持怀疑态度，于是朗就亲自坐进SDF－1号上的对接计算机，并通过它发出了脑电波指令，他靠这种办法和色船的建没者建立了最初的信任关系，他们不再是陌生人。

　　格罗弗经常感觉朗像个外星人，在交谈中，这种感觉尤为明显，他始终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去看那双大理石般的眼睛。朗原本热情洋溢的一面似乎被彻底抽干，被换成了战舰上某种川流不息的充满受气的物质。你不可能和朗这样的人开玩笑，但却可以直截了当地和他讨论问题的实质。因此，当朗告诉他可能有办法为SDF－1号设汁一个防御罩时，格罗弗只简简单单地问他这套系统何时能够投入使用。

　　他们此刻正坐在间很大的屋子里．这间隔舱原本容纳的是超空间跃迁发生器。朗要让格罗弗亲眼看看这道漂浮在半空的具有催眠般神奇技应的能量，它正是随着超空间跃迁系统的消失而出现的。

　　随后，他们来到了朗博士的宿舍。说白了，这就是一间宽敞的旧式营房的一部分。科学家向他解秆这种能源的成因——它和宇宙间的时空扭曲有一定关联。

　　格罗弗对这些技术细节并不在行，但他听得很仔细，并且了解到这种能量可以被用来构筑起一道能量护盾，以保护SDF－1号。

　　与朗博士的谈话使格罗弗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要采取进攻的态势让敌人大吃一惊。现在，主炮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一道额外防御屏障很快就能成为现实，有了它们，格罗弗和SDF－1号就能够保证回到地球的道路畅通无阻；而土星的地理位置，加上它数量众多的卫星和宽阔的光环地带就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理想场所。

　　瑞克·亨特现在已经成了变形战斗机训练营的一名士官生，此刻他正盯着麦克罗斯城主干道的商店橱窗中反射出的他自己的影子。他拉拉裤子的褶皱，调调扣在色彩鲜明的夹克上的腰带，用手抚弄一下已经弄乱了的黑色长发。这是连续八个星期的严酷训练之后的第一次休假，他从未感觉到如此兴奋。也许他比以前更帅了吧，他发现自己招来了不少行人的同光，尤其是这座新城市里的女性对他频频回首。

　　由于常年飞行，瑞克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身材，不过新兵营的强化训练把他的肌肉练得更加结实。“无论是意识还是体魄，部要做到表里如一。”端克把这句话当做他的座右铭，并且努力做到这一点。他还学到了一些新的飞行技巧（当然也向别人传授了一些自己的心得）。十九年来，飞行已经成为了他的生命，现在，即便是失重的字宙空间也成为他生命的组成元素之一。杀死一条生命，哪怕是一个外星人他也觉得不适应。为此，罗伊·福克，瑞克的“老九哥”，专程前来帮助他度过达段难熬的时期。

　　罗伊跟他提起自己以前同样遇到的困扰，教他怎样把战斗囊当作机器看待，告诉他这些敌人对SDF－1号上所有生命造成的巨大威胁。

　　“自由的代价就是永远保持警惕。”罗伊引用了一位美国总统的名言，“现在，飞行不再是娱乐的手段，你是在为了家人的安全和你所爱的人而飞。”

　　当然，罗伊经历了全球内战的洗礼，他亲身经历过战争带来的死亡和破坏，最终度过了难关，成为功勋累累的英雄，这正是许多人在罗伊身上寻找神秘感的原因。

　　罗伊离开了坡普·亨特的空中杂技头加入那场疯狂的战争的原因绝不是瑞克所想像的那样。况且，无论飞船外部的那场战争到底是什么性质，对于偶尔卷人的刚刚毕业的士官生来说，他们明显缺乏战斗经验。

　　瑞克悠闲地顺着麦克罗斯大道信步而行，他和明美约好在商场里碰面，现在他还有足足几分钟的空余时间。城市在模块变形后的废墟中再度重建完毕。考虑到SDF－1号变形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城市的重建计划得以调整，主要城区沿着纵轴方向展开，重现麦克罗斯岛稀疏的城区布局的方案被彻底放弃了，新的城市成三列沿着广阔的货舱向顶棚延伸。漂亮的立交桥在空中纵横交错，环境阗节模块和巨大的物资回收系统也被完全集成到建筑物的设计当中。EVE小组的工程帅和专家们则通过影像增强技术创造了城区内的天空和地平线的视觉效果，人们依靠溶液培养的方法种植了树术和灌木丛，甚至一条单轨铁路也已开始施工。

　　城市的规划者吸取了早期的惨痛教训，适时调整计划，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隐蔽所和飞船变形时便于识别的安全区域也被明显地标注成黄黑相间的颜色。现在，城市里人人有屋睡，人人有活干。食物和饮用水配给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被市民所接受。免费凭证、配给管理系统和军方列支的账单也经过改善更加便于操作。多数市民也已成功地度过了心理学上关于角色转变的过程。电视台很快就要建成，官办的彩票已经开始运营。从总体上看，除去人口因素以外，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座新世纪的商业城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已经调整了他们的心态——他们和早先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同，这种感觉位于居住在试验性质的原型社区和过去所经历的战时城市之间。

　　商场马上就要到了，瑞克开始把思绪转移到明美身上，想像这一天将会怎样展现在他面前。她会被身着制服的他所散发出的帅气折服，因此她会舍不得放开他的手，接着他就可以邀请她逛公园。她一定会欣然同意……

　　“瑞克！”

　　明美正朝他跑来，她手里环抱着一个大号购物袋，另一只空着的手使劲地挥舞着。她在白色的罩衫外面套了一件无袖汗衫，下面是一条短裙。她的头发长长地垂下来，在城市的人工照明下显得很有光泽。她明亮的蓝眼睛正盯着他看，接着凑上前去亲了他一下，然后向后退了两步。

　　穿着一身酷毙了的士官生制服的瑞克在人群总显得很突出。他的心狂乱地怦怦直跳，她已经开始问这问那了：这八周以来得到的第一道蓝色条纹，关于“适应性训练”的种种细节。她向他祝贺，聊他的制服．聊防御部队．聊市长，以及所有对备战作了努力的人。瑞克却被她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根本没有听清她对他的祝贺和各种小道新闻。他突然默不作声，开始担忧了——明美攫取了每一个经过他们身边的行人的目光而她显然已经认识了城里接近半数的居民。在这过去的八个星期她在做什么呢，在街道的一角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吗？音乐指导、舞蹈课程，还有即将开幕的选美庆典又意味着什么？瑞克想对她倾吐训练中的艰难困苦，告诉她新近结交的好友，还有他无法言状的恐惧。他想搂住她，告诉她自己有多想念她，告诉她那两周在地下朝夕相处的日子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但她根本不给他插嘴的机会。

　　走过一个街区，明美突然停了下来，她拖住瑞克走进了一间店面。橱窗里的三文鱼肉色束腰上衣突然成了她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东西。

　　“来嘛，瑞克，就一小会儿，好吗？”

　　“明美，”他表示反对．“我不想把时间花在购物上。”

　　“我保证，一分钟就出来。”

　　“你总是这样，而且……”

　　明美已经抓住了门把手，“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感觉。瑞克？”

　　她消失在女性用品商店里，把他一个人留在过道上傻站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先前那个逛公园的念头。

　　他终于走了进去，此刻明美的手臂上正挂着一件上衣穿过一排排衣架，架子上挂着腰带、罩衫、镂空长筒袜、衬衫、汗衫，以及女式内衣。瑞克看了看表，心里在盘算在她试穿完所有的衣服之前他能够“擅离职守”多久。

　　她进了更衣室，拉上了隔帘。

　　“不许偷看，瑞克。”她冲他喊道。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商店里没有别的颐客，但女售货员却一声不吭地站在瑞克身后。她刚刚听到明美对瑞克的警告，尽管她每天都能听到同样的话，但这一次却显得很有趣。她兴奋的笑声吓了瑞克一大跳。他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不料手里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却往外掉东西。他赶忙蹲下身子要把袋里的东西拣起来，不料袋子倾斜得更利害了，半数的物品都哗啦啦地丢到了地面上。

　　那个女人笑得更夸张了，突然店门吱岐嘎嘎的响了起来，外面叉走进三个顾客。明美从更衣室的顶端往外窥视，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而瑞克此时正用手撑着身体，单膝着地半跪在地上寻找掉落在桌子底下的瓶装洗发香波、润肤乳、沐浴液和口红，以及各式各样装着化妆品的盒子。一瓶液体洗面皂被打翻了，很多东西都粘上了滑溜溜的牯液。每次瑞克要抓什么东西，它总是像条滑湿的活鱼从手里溜走，要费了老太的劲他才能把东西拾起来。很快袋子里的东西差不多都回到了原位，除了一件东西：那是一管始终都难以够着的三色牙膏，由于牙膏的表面涂满了肥皂液，它三番五次地从瑞克手里滑脱。瑞克扑了上去，伸长手臂要把它抓在手里，然而这管牙膏却再次飞了起来，落在另一张桌子底下。

　　这下得慎重对待了。瑞克把购物袋放到一边，悄悄地爬到他的猎物旁边，此刻这管牙膏正像麦克罗斯城里的机器人自动售货机一样按照自己的意愿乖乖地躺在角落里，他蹲下来，朝它靠近，在足够短的距离内，瑞克即着它猛地伸出手往前抓。

　　他手里的牙膏管简直像黄油一样滑，它立刻笔直地飞上了半空，不过瑞克是有备而来，他抬起头，看着它的上升线路。

　　他惟一没有考虑到的一件事就是桌面的高度。他的脑袋重重地撞到了桌底，而牙膏却再次溜走了，瑞克四脚朝天地摔到在地上，拼命揉着他的头。

　　当他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的视野里是一堆文胸和三双穿着丝袜的细腿。这几条腿的主人们此刻正背对着桌子，高跟鞋蹬着地面，用手压着裙子边，那表情像看到一只老鼠从里面钻进去一般。

　　瑞克把手一撑，从地上站了起来，隔着那张桌子面对着她们。她们仍然背对着满桌的女式内衣，一脸的气愤。就在她们离开商店的时候，瑞克还在支支吾吾地道歉，而那个女售货员却歇斯底里地笑得更响了。

　　明美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向他征求这件新衣服的意见。左耳听到的是嘲笑，右耳却是明美的要求，只有这座商店静悄悄不发一言。他呆若木鸡地站了足足有一分钟。

　　明美在店里待了接近一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手上又多了两个购物袋。瑞克鼓足勇气向她提去公园的事。可她却对他们俩今天的日程早已有了安排。她的监护人运营着麦克罗斯城最受欢迎的中餐馆，今天他们已经邀请瑞克去他们家做客。这个时间选得相当好——穿着制服的瑞克显得既俊朗又英武。

　　瑞克几乎无法拒绝明美的婶婶和叔叔家人般的热情；事实上，在他加入防御部队之前，他就在餐馆楼上的房间里住过一段时间。

　　真是奇怪的一对——马克斯长得粗短结实，而琳娜，明美的婶婶却长得很高，而且优雅端庄。他们在地球上还有个儿子，叫做林凯，琳娜十分想念他，而马克斯对此却连提都不愿意提，具体原因瑞克也不太清楚。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对他隐瞒过什么。

　　瑞克一进门，他们就装出惊讶的表情，而在一分钟之内，他最喜欢的饭菜就上了桌。他狼吞虎咽地吃着油炸河虾，并跟他们分享了自己一直想对明美诉说的军营生活。他们对变形战斗机很感兴趣——它们在太空中如何运作，又是怎样从战斗机模式切换到守护者或者铁甲金刚模式。他们还问到了这场战争：格罗弗到底和地球总部取得联系没有？他的手下军官是否认为敌人会继续发起进攻？瑞克是否对将来的首次出击感到担忧？以及SDF－1号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回到地球。

　　瑞克绞尽脑汁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小心翼翼地绕开军方不允许泄漏的机密；与此同时，却也夸大了他自己在防御部队中的重要性。他意识到，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得到的各种报导和变形战斗机中队的成员完全不同。不管怎么说，麦克罗斯城只是战舰的一部分，而战争则属于另一些人。

　　为了减轻他们对自己安全的担忧，他告诉他们战斗任务还没有这么快下达，这时他看见罗伊·福克走进了餐馆。

　　这位少校六英尺六英寸的块头在餐馆低矮的楼层中显得格外魁梧，但他头飘逸的金发和咧嘴一笑时现出的天真却立刻打消了人们的不安。

　　他向在座的每一个人表示祝贺，并吻了吻明美的手，接着他拖过椅子坐在瑞克身边，在瑞克动手之前抓起了最后一只油炸河虾。

　　“我就知道能在这找到你。”罗伊鼓鼓囊囊的嘴里塞满了食物，“我得马上把你带回基地去。有两件要事，小弟。”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瑞克问。

　　“我们刚刚收到待命警报。”

　　瑞克突然来了精神，“这样啊，不过跟我有关系吗？”

　　罗伊舔了舔手指，“你猜是谁被分到了我的中队？”

　　瑞克突然说不出话来。

　　琳娜婶婶和马克斯叔叔呆呆地站在一块，脸上堆砌的笑容掩饰不住内心的忧虑；但不知为什么，明美却显得十分兴奋。

　　“哦，瑞克，真是太棒了！”

　　这语气就跟他刚刚获得了奖赏一样。

　　罗伊站起来，一脸笑容。“起立，小子。”

　　瑞克勉强自己鼓起十二分的勇气为他们挤出了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微笑。

　　战争又把他紧紧地抓在手里。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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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变形战斗机的主题，人类将舍产生出一种文化现象，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正如第一次世齐大战的空中王牌，喷气时代的战斗英雄，宇航员，以及之前的计算机语言学家，莫不如此。这些人被挑选出来，与第一代洛波特技术的产物产生互动，他们认为自己走在了人类进步的前沿，或者其它诸如此类的舍义。那么在他们之前，是谁能够把人和机器的互动提高到这样的水准呢？唯一的那帮人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并且自称为“机械变形”。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神秘的禅宗理论向禅宗大师求教，并取得了效果——这对于教导飞行员采用适当的冥想方式很有帮助……在麦克罗斯城里转转，你也许会听到诸如“降低蹲位”，“笔直站立”之类的口令，这些都是将战斗机变形为守护者和铁甲金刚模式的动作要领，飞行员可能会对你提及各种各样的新式设备，比方说“思维控制头盔”，就是那种内部嵌满传感器的头盔；或者令人战栗的“光晕”（那是通过思维视觉将敌人锁定在瞄准镜中的装置）；还有“阿尔发赌局”（用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让自己进入半催眠状态，使战斗机和自己的思雏融为一体）；面对机甲（投入战斗）……

　　                       ——扎查理·福克斯，《初级VT战斗机教程：人机合一》





　　在所谓的“针点屏障系统”研发过程中，格罗弗经常能够遇见朗博士。那道闪闪发光的能量充满了原超空间跃迁发生器所在的舱室，它上下奔突，不断地政变自身的流向。这就是自然界的正电子能量，然而，为整艘战舰搭建全方位光子护盾对于本来就已经削弱了重力控制系统来说无疑会是雪上加霜。为此，朗博士和他手下的洛波特技术专家设计了一套最优方案，其主要思路就是把能量集中在几个可以随意移动的小型护盾上，用于阻拦敌人发射的炮弹。在舰桥的尾部，他们腾出了一块空间，并配备了三台手工操作的宇宙陀螺仪，每一套仪器用于控制一道能量光子束。

　　随着屏障系统的投入使用，格罗弗舰长对他的“闪电战”奇袭计划的可行性更有信心了。整个策略非常简单：当SDF－1号到达足够接近土星光环的位置，电子对抗系统就立刻启动阻塞敌人的雷达扫描信号。这样，太空堡垒就可以充分利用雷达波的“噪音”隐藏在土星光环内部；与此同时，变形战斗机中队则部署在适当的阵位作为诱饵发起佯攻。当敌舰赶来与VT战斗机交火时，SDF－1号上的主炮就可以把它们统统收拾掉。土星轨道上复杂的力学环境对时机的选择非常苛刻：假如太空堡垒太早进人轨道，它将被力场弹出外层空间；如果进入太晚，则会错过进入火星轨道或其它太阳系内侧行星的时机。

　　VT战斗机的飞行员们在任务简报中也将得到大致相同的信息，而从餐馆离开的瑞克和罗伊一赶回营房就拔脚前往集合地点接受作战训令。

　　罗伊此刻正忙着给刚刚加入他们中队的飞行训练营学院加油鼓劲，而瑞克正是这五名人选者之一。要知道能够进入骷髅中队的确是一种荣誉，这起码是上级对他们飞行技术的肯定。而且，他很快就要从军营宿舍搬到属于他自己的公寓，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闲暇时间，以及某些特殊待遇。

　　他们正沿着军营旁边高高的鹿砦前行，五十英尺高的铁甲金刚在军事禁区四周放哨巡逻，它们肩上挎着加特林链式机炮，这使得它们看起来更像真正的士兵。沿途有许多防御部队的士兵匆匆忙忙地在营区内穿行，他们应各自的命令赶往指定地点集结。

　　但瑞克的上气却十分低沉，他双手插在裤袋中，耷拉着个肩膀。身边的罗伊突然振作精神来了一声口令：“立——正！”

　　经历了一段军营生活的瑞克条件反射地行动起来：他昂起头，肩膀后张，挺直了腰杆，右手抬到额头行了一个军礼。他睁大眼睛搜寻身着制服的高级军官，但映在他视野内的却只有四位身着便装的年轻姑娘。其中最年长的一位不过二十三到二十四岁，也就是她向他回了一个军礼。她留着一头浓密的棕色长发，微微地卷曲着垂在肩膀上，她的着装比较保守，但依然能显出健美的身材，总体上看，她的样子很迷人。当然，在她身上，同样也带有一些高级军官独有的味道。

　　另外三位姑娘突然伸出手指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个子最高的——就是那个黑发姑娘叫作琪姆，瑞克发现她正对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姑娘——维妮莎窃窃私语。瑞克慌忙整了整他飞行服上的纽扣，却突然听见她们中留有的金色短发的女孩喊道：“他就是内衣先生！”

　　瑞克鼓起勇气抬头仔细看了看她们，这才认出其中三位正是今天早晨在女装店里意外碰到的顾客。其中一个正在说：“把裙子拉紧，小姐们。”罗伊赶忙用手肘顶了顶他的肋部。

　　“到底怎么一回事，小弟？”

　　“别问了。”瑞克悄悄地从嘴角吐出这几个字。

　　最年长的那位女士继续向前走，她打量了瑞克一番，接着转过身面向罗伊。

　　“福克少校，你不会告诉我这就是被你夸到天上去的飞行员后起之秀吧？

　　“他正是其中之——瑞克·亨特下士，这位是飞行指挥官丽莎·海因斯中校。从现在开始，你将会得到很多来自于她的指导。”

　　瑞克再次向地敬礼，而这位女士却依然用针一般锐利的眼光意味深长地盯着他。

　　“瑞克·亨特……”丽莎·海因斯不断重复着这个名字。“为什么听起来这么熟悉？我们以前见过吗——呃，我是说，在今天早晨之前？”“不，长官。我想没有，长官。”丽莎用食指轻轻触着她的下唇。她肯定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突然，她想起来了：这个亨特正是在太空堡垒启航日那天被击落并迫降在麦克罗斯城的平民飞行员；他也是那个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私自驾驶一架变形战斗机的家伙；他还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同时他还喊过她——

　　“你就是那个大嘴巴的飞行员，对不对？”

　　瑞克瞪着她。是的，简直难以让人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几个月前，在变形战斗机的通讯屏幕里，瑞克曾经见过她。“那么你就是——”“说下去，亨特下士，你说，我是……”“你……您一定是……我的上级，长官！”

　　丽莎心照不宣地挤出一个笑脸，点了点头。她朝另外几位姑娘做了个手势，她们就沿着道路的一边走远了。在丽莎走过瑞克身边的瞬间，她又加了一句：“对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原因，不过对于一名VT战斗机飞行员来悦．在女式内衣店里转悠以获取某种低级乐趣是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

　　瑞克一声哀鸣。罗伊只有抓脑袋的份儿。那个金发女郎哼了一声，“变态”。

　　在任务简报中，瑞克仍然在回忆那段不愉快的意外；当他意识到简报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困窘的心情立刻取代了他刚才的思绪。作为诱饵发起佯攻——VT战斗机群的真实任务竟然是装作攻击主力向外星人发动反攻！

　　人群里议论纷纷，瑞克当然也不是在这遭指令中惟一体会到挫折感的飞行员。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就是他们的命令。

　　“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就这一件。”将军说，“洛波特技术保佑！我想让你们知道，这次，我们全靠你们在座的诸位了！”

　　如果将军就这么让大家解散，瑞克的感受也许还会好一些——害怕，但并不消沉。然而，他却又补了这样一句：“如果你们还想和谁见见面，最好别拖过今天晚上。”

　　瑞克立刻慌了手脚。这活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被派出执行的是一项自杀性攻击任务？今晚他又该做什么呢——道别吗？叫她祝我好运，让她永远把我记在心里吗？

　　排了半天的队，总算轮到他了。他接通了电话，找到了明美的婶婶琳娜。此刻，明美正在芭蕾舞学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琳娜会为他传达口信的：麦克罗斯中央公园，晚上九点，在过去经常去的长凳上见面。

　　瑞克和其他几位飞行员踏着单车回到了麦克罗斯城。他一路狂奔，压根没理睬沿途的商业街，终于在晚上八点钟赶到了公园，并用自己的体温把长凳捂热。

　　星空从船体顶部巨大的人工岸鸿里投射下来，四周一对对的情侣正在卿卿我我，生活仍在继续，日复一日，不过瑞克无法预知自己能否活着完成这次任务，他害怕极了。

　　十点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出现。公园里静悄悄的，他甚至想打道回府。就在这时，她终于朝他跑来，面带红潮，上气不接下气。

　　“瑞克．很抱歉我迟到了。”

　　他嘲笑她：“不过你还是及时赶来了。”

　　她把背包往后推了推．他看见她的额头上满是汗珠。

　　“到底是什么要紧事，那么大惊小怪的？”

　　“上级明天要派我们执行任务。”

　　他根本不必在语调上下功夫，这句话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但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她竟然为他鼓起掌来。

　　“噢，瑞克，太棒了！真的，我为你感到非常高兴！”

　　有一阵子，瑞克感到她的狂热几乎改变了他时事情的看法。嘿，瑞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这才是我该考虑的，比方说我的运气会很不错，或者别的什么。公园里的喷泉似乎被他的荣誉感所感染，竟然也喷出漂亮的水花！但它的表现似乎远不及明美那样热情洋溢，很快就催旗息鼓了。

　　“你的第一次任务！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这就是所谓战前鼓舞的效果吧，他想道，而她显然对此具有很高的天赋。

　　明美突然踮起脚尖，在他面前转了一圈。“喜欢它吗？你不爱它吗？”她接二连三地追问。

　　他愣了，但终于反应过来，她说的是那件连衣裙！今天她刚刚选中的那件三文鱼肉色的连衣裙。

　　“你真漂亮，明美。”

　　她靠得更近了，想让他再夸一遍，

　　“真的吗，瑞克？我真的很漂亮吗？”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闪过，他朝公园里的照相机器人发了个信号。机器人搜寻着道路，打着圈圈试图响应瑞克的招唤并对他进行定位，最后他不得不丢了个小石块为它指路。机器人终于来到他们跟前索要拍照费用。

　　“我们合个影吧，你马上会看到体有多漂亮。”

　　起先明美有些不太情愿，而照相机器人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取景框以求取得最好的效果。照片最后印出来了，明美的表情显得很高兴，她斜靠在他的手臂上，笑容里充满着关爱，背景则是公园里的喷泉。

　　在后面的时间里，她花了半个钟头跟他谈舞蹈，还为他读了自己刚刚填写的一篇歌词。现在她必须回家了。

　　“如果我在外而待得太晚，马克斯叔叔会急疯的。不过等你回来我们还会见面的，瑞克。好好执行你的任务。记住，我为你感到无比自豪。”

　　她走了，把他一个人留在公园里，现在，他又开始为明天的事情感到不知所措。

　　他像充了电似的慢跑了整整一个钟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耗尽自己的体力，然后回到军营睡个好觉。

　　然而睡眠显然不是今晚预定的议程之一，他甚至无法好好地把眼睛给闭上。他的铺位一会儿太热，一会儿又太冷，房间里的噪音吵得他无法安睡，枕头也让他感到很不舒服……最后，他还是坐了起来。打开床前的小台灯。他把不久以前在公园甲拍摄的照片拿出来，靠近自己的脸部仔细端详。也许他最终会为她所接受，但光靠言语表白显然是没有用的，用自己的行为好好表现或许能够有些效果。

　　明美为他感到自豪；而在那天的早些时候，他为她抱购物袋回家，地还为购物袋挡住了他的漂亮制服而不高兴。而且，对于一名变形战斗机的飞行员来说，去做这种平凡的事情的确不太合适。是呀，这点点滴滴的小事都使瑞克倍受鼓舞．因为她正是瑞克下决心参军的动机。在他们共同经受了那段飞船深处偏远角落里的考验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意识到明美绝对不可能接受一个平凡的恋人；他必须出人头地，这样才有可能与她共同分享这一生。他要做一个富有浪漫情调，敢作敢当，具有远大理想和积极上进的……高大全的英雄，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永远不提及死亡。一个特殊的人，一个最可爱的男人，和她单独分享他的生活的男人，一个明美笔下的那种男人……她似乎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渴望和谜惑。尽管瑞克曾经在两次意外中救了她的性命，并且单独和她相处，度过了两周漫长的时光，但他仍然没有在她眼里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如果不加入军队，他就永远不可能向他展示她倾慕已久的英雄气概，永远不可能脱颖而出，也永远不可能让地像他接受她一样接受他。

　　不过，尽管已经做了这么大的努力，他依然感觉自己和她之问的距离比以前并没有缩短。她的爱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就像撒在平地上的礼物，每一份的大小都一个样，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开心：一个英雄对她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她属于每一个人。对于她来说，热情远远要比身为个女人更重要，而梦想同样也高于现实。

　　瑞克终于断断续续地睡了一阵子，直到罗伊把他给摇醒。罗伊此刻正在查房，他特地进来提醒他明天必须早起。

　　“第一次战斗任务总是最糟糕的，孩子。我很同情你。现在，还是好好睡会儿吧——就算你睡不着，数羊什么的也好呀。”

　　每个人都得到过这样的鼓励：他们在接听任务简报的时候被告知，他们的个人表现将会被报导出来，而此刻罗伊却告诉他明天会是最糟糕的一天。明美已经扮演了拉拉队长的角色，而他的指挥官却把他当作一个好色之徒……这一天过得可真够呛。

　　瑞克最后还是接受了罗伊的建议——他开始数羊——尽管他已经数到很大的一个数字，但还是没有睡着。恰恰相反，他感觉很不舒服，海因斯中校和那三只舰桥上的兔宝宝①对他的嘲弄，以及在麦克罗斯岛上碰到的那个巨型外星士兵都重现在他眼前。

　　【①一种蔑称。】

　　起床号很快就吹响了。瑞克感觉自己像上了发条的僵尸，混杂在其他VT战斗机飞行员中间。晨训仪式开始了，这是第二次飞行任务简报，他们被告知了更多的行动细节，然后大伙就坐上运兵车开往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

　　罗伊和瑞克所在的大队乘车穿过麦克罗斯城的市区。他们经过了几个钟头之前瑞克和明美一起待过的公园。城市还在沉睡，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它什么都没有察觉到，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运兵车还没在超级航空母舰的机库前停稳，飞行员们就纷纷往下挤，他们争先恐后地冲向分派给自己的变形战斗机。这艘托尔级的超级航母普罗米修斯号和另一艘航母在超空问跃迁过程中一块被送上了天，现在它们部被牢牢地嫁接在SDF－1号的躯干上，就像一只活动的巨型蜂巢；在瑞克看来，船上来来往往的繁忙景象极像一群雄蜂。他在人群中和罗伊走散了，因此他不得不站在运兵车旁边扫视着匆匆过往的人群，希望能够技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时，他听见PA系统里传出海园斯中校的声音。

　　“所有战斗机飞行员到普罗米修斯号航母上进行战前报到……所有战斗机飞行员立刻到普罗米修斯号航母报到……橙色、蓝色和绿色中队在二层后甲板部位准备起飞……其余中队将在预定位置准备升空……反射控制台，这里是舰桥，立刻报告一号和三号等离子护盾的状态……”

　　采然，福克抓住了他的手臂并把他扣进机库。就在这最后一分钟里，他仍然冲着他的耳朵灌输指令和各项建议。就在骷髅中队第二十三号飞机前边，他快速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再度消失在拥挤的人流之中。

　　瑞克钻进两位技术人员操纵的悬浮装置，这套设备自动替他套上飞行靴和手套，当然也少不了“思维控制头盔”——那是一套传感器，头盔的内部布满了颗粒状的凸起。它是在全球内战期间的“虚拟座舱”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本质就是让人跟机器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机械装置把瑞克缓缓地降至座舱模块，他打量着飞机。在战斗机模式下，这台机器在外观上和二十世纪晚期的一种喷气式战斗机非常相似。但实际上，这架变形战斗机和它们的区别就跟轿车与四轮马车之间的差距一样显著。设计这艘太空堡垒的外星人发现了一种把生命融入到技术当中的方法；通过对SDF－1号上现成实例的研究，朗博士和他指导下的洛波特技术专家得以将这种方式直用到变形战斗饥的设计中去——“通过芯片控制的分组模块”——科学家们都这么称呼VT战斗机。

　　一进入座舱，瑞克立刻系上安全带，并接好他的飞行头盔。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思维和战斗机之间搭建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尽管还有很多手工操作的部分，但是战斗机的核心防御能力却和飞行员的意识流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和他们前辈所驾驶的战斗机完全不同。

　　变形战斗机点火了，反射引擎发出嗡嗡的低鸣，滑车指挥官示意瑞克向前。他扶了扶飞行头盔，调正了桌椅安全带，然后把节流阀向前推，引导战斗机开到航空母舰升降机上，另一架骷髅中队的VT战斗机也加人了他的行列。

　　两架战斗机升上了飞行甲板，瑞克可以看见太阳正挂在他的左前方，小得像个碟子。在飕风型的船首前方就是土星，它大得让人无法想像。海因斯中校的声音再次从PA系统和战术空军控制网络中响起。

　　“这次行动的机动范围将被限定在卡西尼象限内。所有中队必须在位于土星光环的冰块区集结，等待进一步的指令。”

　　位于土星光环内部的冰块区……瑞克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

　　他想，昨天过得可真是糟透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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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代达罗斯机动”正是我所定义的“机械——意识”标准行为的第一次展示，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模块变形最原始和最基本的功能。舰桥的执行军官以及工程段上所有的技术人员并没有让SDF－1号发挥出超过其固有水平的能量：尽管飞船的状况并不稳定。但代达罗斯机动所需的能量仍然是由太空堡垒自身提供的。只有我一个人意识到这到丧意味着什么——这是战舰的一部分与它运载的生命体之间产生互动的一种尝试……我将超越简单的模块重组的变形活动称之为“具有自觉意识的机械行为”。所谓“代达罗斯机动”第一次显示了这种行为，军官和技术人员只下达一个命令，巨大的转换过程便由太空堡垒自己完成，只有我一个人认识到了其中的意义：战舰试图与它搭栽的活生生的人进行互动。

　　                          ——摘自艾米尔·朗博士的技术摘录和便笺





　　“和您预计的完全吻合，指挥官。”艾克西多刚走进旗舰的指挥中心就说道。

　　布历泰一言不发地从椅子上直起身，随着他大手一挥，光束影像就投射出来，构成一幅立体图像。那是佐尔的战舰，它仍然保持着怪异的形状，在星光的照射下，船体侧面的巨大轮廓不时闪现出金属般的光泽。在太阳系第六颗行星充满冰块的光环中，一条乳白色的结合带清晰可见。布历泰命令手下人放大图像倍数。

　　“微缩人已经启动了电子对抗设施，并准备进入光环地带，”艾克西多继续说道，“它们会危及这艘飞船的完整。”

　　“绝不能允计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已经通知泽瑞尔指挥官，他正待命准备出动。”

　　“非常好。”

　　又一道杂波把泽瑞尔的图像带到屏幕正中。

　　“市历泰大人，我们将时刻响应您的指示。”

　　“微缩人给我们布了一个陷阱，泽瑞尔指挥官。我很想给他们一点有趣的教训，但我对太空堡垒船体的安全更为关注。你的侦测仪也已显示，敌人部署了几个中队的战机引诱你上钩。多派些战斗囊对付他们。”

　　“微缩人的指挥官会在你们进入战舰主炮射程之内的时候钻出行星的光环。我期待你能在他们主炮准备发射前削弱它的火力。”

　　“大人！”泽瑞尔说道。

　　“你必须明白，这艘船可以被击伤，甚至丧失行动能力，但绝对不允许被你摧毁。现在，关于这条飞船弱点的数据已经传送到你飞船上的索敌计算机了。希望你成功归来，指挥官。”

　　“也祝您战无不胜，大人！”

　　泽瑞尔的头像在光束投射区渐渐消隐，取而代之的是SDF－1号在光环体系内的全息影像。布历泰和他的参谋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块监视器上，雷达扫描仪显示，一群战斗机像上了颜色的微粒闪闪发光。

　　“用如此微弱的兵力向我们发起攻击，这完全不合逻辑，”艾克西多评述道，“他们简直完全不具备太空作战的常识。”

　　“他们要在这颗行星抢占一个转场点，这已经谋划了很久了，艾克西多。你监听到他们内部的议论了吗？”

　　“显然，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弗历泰朝雷达扫描屏幕靠近了些，那神情，似乎他能够从这些发光的小亮点中发现一些机密的讯息。

　　“我并不认为他们意识到我们隐藏了所有的主力部队……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显示他们如何应对这种局势的绝妙机会。”

　　瑞克翻了一个筋斗躲避迎面而来的一大块碎冰，他的动作还没做完，丽莎中校就接通了他的网络，她怒气冲冲的脸显示在通讯屏幕上，显示屏的亮光照亮了变形战斗机的座舱。

　　“骷髅中队二十三号机！你到底想干吗？任务简报的时候你到哪去了，是睡着了吗？我非常讨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话。这种特技动作会把你的位置暴露给敌人！此时此刻不是你搞飞行表演的时候，明白吗？！”

　　“不过翻了个筋斗罢了，”瑞克本能地辩解了一句，“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闭嘴，下士。去听听骷髅中队长的指示吧，明白了吗？”

　　“好吧，”他闷阎不乐地回答，“收到。”

　　但是海因斯并未就此作罢，没到两秒钟，她的声音叉出现了。

　　“你就是这样跟长官说话的吗，亨特？看看别人吧，漂亮男孩，除了你，每个人的飞行姿态都严格遵守规定。”

　　“收到，收到，中校，我明白了。”

　　“还有，把你的速度修正到正常值——你现在怎么拉在后边了？”

　　“嘿，你自己又没在这种地方飞——”他及时打住话头换了个口气重新开始，“呃，骷髅中队二十三号机正在提速，中校。”

　　海因斯终于关掉了和他的联接，瑞克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这简直要比想像的还困难得多。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务，居然就被舰桥上那些不知道底细的小家伙们嘲弄。运气真背！她到底怎么想的，在这种鬼地方飞行他容易吗？还是呆在嘲鸟号上比较自在，瑞克想。

　　他们正在土星投射的阴影中飞行，他们离快速自转着的土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目前正位于光环冰块区域的深处。瑞克的眼睛紧紧盯着座舱内部的雷达显示屏，即使有这样尖端的仪表帮助，他仍然受到好几次短距扫描器发出的小冰块碰撞警告——它们虽然体积不大，但足以对战斗机造成严重的损伤。他知道骷髅中队的战友们就在自己身边，但毕竟还是眼见为实，他向外一瞥。看见战斗机尾部推进器喷出的火光，以及一闪一闪的翼尖标志灯，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漆黑。他们的飞行很快就会加入危险的成分。敌人的战斗囊也已经赶到。

　　就在这时，罗伊·福克的头像在通讯显示屏上出现了。

　　“做好准备，小子们，敌人来了。”

　　飞行再也不是闹着玩的把戏了。

　　黑人飞行军官克劳蒂娅·格兰特此刻正呆在舰桥上，留意着丽莎·海因斯和那个年轻的VT战斗机飞行员之同的对话，突然，雷达预警信号向她传达了敌军实施反击的信号。

　　从飞船内部的湾岸往外望，只见构成土星光环的大石头和冰缺正朝她们涌来，克劳蒂娅和丽莎不得不调整战舰的飞行姿态。两位女士头顶前方都有两台监视器，在她们的桌面上还有一个控制台显示屏。丽莎身后比较高的位子是属于战舰指挥官的，顺着舰长的方向再往后看，舱室的两头分别是珊米和琪姆．她们的桌面上各有九面独立的显示屏，构成了一个大的方块。至于维妮莎，她的岗位在右舷，面前是十英尺高的危机警示牌。

　　克劳蒂娅的控制台通过无线电系统与三位下级军官相联。尽管中校从不对此做任何评述，但是她和丽莎之间的关系却更为密切。不管发生了什么。两个人总是无话不谈，她们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友情。克劳蒂娅要比丽莎年长四岁，她经常扮演大姐姐的角色，并且相当注重心灵上的淘通。不过她最受人欢迎的特征却是天生丽质和聪敏机智；和她相比．丽莎在对自己情绪的控制上还显得不够老练，此刻，她正用冷漩而叉熟练的手法投射出一幅影像，摆出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然而在她内心深处却埋藏着始终未曾痊愈的情感上的伤痛。克劳蒂娅了解这种感受，她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为她赶走内心的阴影。这个新来的VT战斗机飞行员亨特，却触及了深藏在丽莎心中的某些东西——第一次见面，他就称呼她为“大婶”，克劳蒂娅很想跟她的朋友问个究竟但在这个当儿，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显然都不太台适。

　　“敌人的战斗囊部队已经在卡西尼象限和我们的变形战斗机接上了火，舰长。”克劳蒂娅把消息传达给长官。

　　“敌人的驱逐舰已经靠近目标区域。”维妮莎补充道。

　　格罗弗搓了搓手，从椅子上站起来。

　　“很好。如果能够截获敌人驱逐舰的影像，我要你们立刻把它接到前面的大屏幕上。我们好好看看敌人的战舰到底是什么模样。”

　　珊米立刻照办了，整个舰桥上的人都盯着这艘敌人的战舰。

　　这艘驱逐舰有至少跟SDF－1号一样大，说不定比它还大。除此之外二者再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艘战舰很宽，表面相当平坦，背部的装甲呈现一种台含糊糊的暗绿色，下腹部的灰色地段显得较为脆弱，整艘船的色调显得相当灰暗和暧昧。敌舰的船体形状很古怪，上面还有很多羽毛状的突起，但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这些刺状物就是敌舰的武器。

　　“看样子来者不善呀，不是吗？”格罗弗道。

　　“长官，”维妮莎说，“敌舰已经进入我们的射程之内。”

　　“好。把战舰驶往预定区域，并确保屏障防御系统运转正常，准备发射主炮，我一下命令就开火。”

　　克劳蒂娅立刻忙碌起来。她感觉到巨大的反射能推进器猛地把战舰朝另一个方向推，像要挣脱土星重力的束缚。针点屏障系统已经测试无误，主炮也正在充能。

　　SDF－1号终于脱离_『光环区，它立刻开始重新配置自身的结构。双辐的炮身如同铁塔一般从战舰的肩部向前倾斜，并瞄准丁数百公里之外的目标。

　　“主炮目标锁定，长官，”

　　格罗弗的拳头猛击在另一只平摊的手掌上，“开火！”

　　克劳蒂垭拉下一系列电闸开关，接着掀开安全帽，并把开火按钮揿到了底。

　　舰桥上的照明光源突然中断。

　　主炮没有发射成功。

　　克劳蒂垭再次重复上述动作，但战舰依然没有反应。

　　“快点！”格罗弗吼道．“给我接朗。”

　　“他在。”琪姆说。

　　朗博士浓重的口音立刻通过与舰桥通讯系统相联的扬声器传出来，回响在整个大厅里。

　　“舰长，我发现，很显然是针点屏障系统干扰了主炮的能源变压器。我们正在进行振荡测试，不过我认为，主炮现在是无法使用了，除非我们放弃使用能量护盾。”

　　“操！”格罗弗用晟地道的俄语骂道。

　　珊米从她的控制台转过身，面对着舰长，“长官，粒子束跟踪器已经锁定了我们的飞船。敌人马上就要开火了！”

　　整整八个星期的特殊训练都没能使他在这场宁静而又疯狂的空间战中老练起来。战斗机在无声无息中瓦解，远方针尖般大小的亮点是敌机照射在他战机上的激光束，暴风骤雨般的反粒子柬爆炸进发出一团团球形闪电，一闪即逝，整个战场有一种可怕的美……

　　瑞克·亨特猛地加大了VT战斗机的推进器功率，此时两架战斗囊正从他的上方逼近——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存在真正的“上面”，这里根本就设有上和下的区别，也无法衡量物体的加速度，除非有一股恒力把他牢牢地压在桌椅上，或是依靠减速火箭的动力把他向相反的方向推。要不是把其它的变形战斗机或者SDF－1号作为参照物，在宇宙空间，你根本无法判断自己的速度。对于永恒的星区来说，这些可怖而又遥远的火光只不过是战争的背景罢了。

　　有人说，最棒的VT战斗机飞行员往往是那些让自己忘掉过往事件的家伙：他们不记得昨天．不去想今天，甚至不乎甲明天又会怎样。“没什么太不了的，无论是意识的，还是精神的。”在外太空中的战事就如同一局无声的电子游戏，胜利者无法立刻得到回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归功于思路清晰的头脑，平和的心态，以及适应快速条件反射的敏捷身手。一旦停下来考虑在什么地带开火，以及如何移动或者田换战斗机的模式，你就很容易被炸成碎片。全部精力都用在跟恐惧感搏斗上。你不久就会被炸飞进太空，尝尝在真空中呼吸的滋味，相反，你必须拥抱恐惧，把它吃下肚去，以恐惧为动力，敞开灵魂，让精神自由飞翔。这样做噩梦一样，强迫自己梦下去，直面其中最恐怖的场景，挑战极限，然后才能进入无梦之境，关键就是你必须强迫自己相信，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因素全部在你的掌握之中。宁静的太空正是这场人为的疯狂战争的最佳舞台。在外太空，实质要远远比形式重要：战斗机多余的花架子是完全不必要的，想得过多是危险的。

　　瑞克意识到他正在努力地完成一件事：他能够感觉到阿尔发振动已经离他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整架战斗机的运动状态。你就是飞机，飞机就是你。二者不能合一，恐惧便会填补这个空缺，像空气灌进真空地带一样恐惧又会引起新一轮震颤，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过，现在他逐渐意识到振动和摇晃不过是一个开端，这种感觉是他迈向更高境界的必经之路。

　　他保持在福克的侧翼。以便向他学习。战斗囊的机动动作和变形战斗机完全不同，它们的动作更加复杂，机身上的薄弱环节也比地球人的战斗机要多。可是这些敌机真他妈的太多了，一架战斗囊就有一名敌人的飞行员，他们到底有多少士兵？这样的折损率又能够让他们支持多久？

　　瑞克尽自己的所能帮助罗伊，他向敌机发射了热踪导弹和加特林机炮，这么做是为了尽量节省挂在机身下部便于在近战中使用的激光武器的能量。

　　担任佯攻任务的飞行大队奋力杀出一条血路，终于脱离了土星光环和行星的阴影区，但却也付出了朱砂小队、绿色小队全军覆没的代价。然而要命的是，SDF－1号的主炮却迟迟没有发射。

　　很难搞清楚太空堡垒到底出了什么事。瑞克看见它正承受着敌军躯逐舰发射的猛烈炮火。这是他所见过模样最古怪的一艘飞船，整体外形像个用女式围巾包裹着的变异品种的黄瓜。不过，出于某种原因，这艘敌舰使用的是传统的武器，它们很容易被太空堡垒的流动性护盾挡住；不过对于敌人的驱逐舰来说，增强攻击火力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瑞克对中校刚刚发布的命令考虑了很久，这时罗伊出现在他们的显示屏上。VT战斗机群即将对敌驱逐舰发起攻击。

　　福克带着他们杀了过去，他们在森林般庞大的绿色船体上寻找薄弱环节。更多的战斗囊部队从战舰顶部的半图形出口继续向外涌，骷髅队长不得不顺着船体外壳来到驱逐舰的下腹部位，并用携带的各种武器发起攻击。

　　瑞克已经消耗了一半的锥式导弹，现在正准备再来第二次。这下子，他飞过驱逐舰的舰首，并锁定了靠近战舰脊部的两个巨大的炮台．突然，一架战斗囊横穿过他眼前，并紧紧追逐着一架变形战斗机；那架飞机立刻放出一堆寻热导弹攻击追逐他的战斗囊，可这架战斗囊的位置却紧靠着瑞克的战斗机。他一头扎下去做了个俯冲，希望能够把它们甩掉，接着他又翻滚了两周，可还是无法避开和驱逐舰碰撞的倒霉事。在绝遐中，他伸出手去．把战斗机切换到守护者模式，这样他至少可以把飞机的“脚”伸出来，并且利用脚底的推进器多少抵消一点撞击的速度。但他着陆的角度实住太不理想。瑞克把机鼻向下收，脚下推进器发射的能量却使战斗机有倾倒的危险。他再次调整了飞机的模式，这次，他用的是铁甲金刚。不管怎么说，他终于完成了摔倒的动作，铁甲金刚无声无息地撞了上去，脸部正冲着敌舰的装甲船壳。

　　和SDF－1号类似，这里同样也有人工重力的存在，但瑞克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两架战斗囊正朝他冲来，它们一边高速移动，一边用密集火力朝他扫射。他用脑渡控制战机半蹲下来，并举起了加特林机炮，战斗囊发出的蓝色光球正打在他附近的船壳上，部分金属被烤化，残渣飞溅，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敌人的飞行员来说，朝自己人的战舰开火不存在一点心理负担，一心只想把他结果掉，它们步步紧迫，长肢挥舞，机炮猛烈开火，活像一群球形的神风敢死队。

　　瑞克则连续不断地发射蓝色的光束向他们还击。这种大型火炮在铁甲金刚手里很容易过热并因此导致危险。

　　突然，船壳似乎为他开了一扇门。瑞克立刻意识到，他可能踏错了地方，耶里正是战舰顶部半圆形的战斗囊出口。

　　战机一头栽了下来，他整整跌落了二十五公尺，正落在一个装卸港的地板上。瑞克疯狂地踩着脚踏板。铁甲金刚站了起来，他立刻发现头顶上的舱门关闭了——也许是某架战斗囊的火力意外激活了外部控静电路吧。

　　装卸港内还有另一道舱门，毫无疑问，它将通向驱逐舰的内脏，

　　瑞克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二扇舱门，并研究阻隔室的控制装置如何使用，在这个密闭的舱室里，他体会到一种怪异的安全感。突然，阻隔室的门滑开了。在门的另一头，正站着一名敌军士兵，他显然是听到瑞克落到甲板上的声音后赶来的。他和铁甲金刚差不多高，同样结实的块头。尽管已经全身披挂，但他的头上没有戴任何东西，而且手无寸铁。

　　外星巨人和坐在战斗机座舱里的小小地球人正惊讶地对视。在看到潜在敌人的一刹那，双方的恐惧感都是相同的。手无寸铁的士兵把眼睛东瞟一眼西瞄一下，拼命地寻找脱身之计，而瑞克也正在做相同的事情。外星战士突然后退了一步，他的肢体早已背弃了自己的思路。

　　现在惟一需要做的就是打破僵局：瑞克举起了嗡嗡作响的加特林机炮，包裹着金属的手指也搭上了扳机。

　　敌人的驱逐舰正向SDF－1号逼了过来，并用数百枚导弹袭击着它。雷达扫描器将太空堡垒机身上即将受到炮弹袭击的部位计算出来，并把相关数据翻译成彩色的图表。这些图表正显示在屏障系统控制室里的监视器上。在那里，三名年轻的女性技术人员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着。她们把光子束构成的小圆盘投射在即将发生爆炸的船体外壳被瞄准的部位，球形的针点屏障系统在她们手掌的推动下疯狂地转个不停。

　　舰桥里最担惊受怕的是格罗弗舰长。主炮依旧无法使用，尽管针点屏障系统发挥了它的功能，但战舰却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攻击。骷髅中队正对敌驱逐舰发起反攻，但从当前情况看，他们似乎无法对敌人造成重大破坏并使其失去攻击能力。在地球人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个指挥官把超过五万人的生命作为战斗的赌注？在过去的每一个月里，格罗弗都从不曾考虑过投降的方案。可现在，不知为什么．他发现这个念头已经撬开了他的思维，并一分一毫地掏空着他的力量和意志。

　　也许是看穿了格罗弗的心事，丽莎突然想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主意，不过，她必预先知道将针点屏障系统的能量集中并定位在代达罗斯号——那艘超级航空母舰的前端是否可行，并藉此形成SDF－1号坚实的巨拳。

　　格罗弗立刻接通了朗博士，并马上得到了答复：是的，它完全可行。

　　格罗弗命令他立刻转移能量并迅速设计了这一计划的两个动态阶段。他必需集结所有的毁灭者、斯巴达人和角斗士——它们都是提供地面火力支援的机甲型号．并聚集在代达罗斯号的船首；最终阶段将由舰长本人亲自发动，他重新坐进指挥官的大椅，他感觉到力量和信心又回到了自己的体内。

　　“撞击速度，”他命令，“我们要把代达罗斯号打进敌人的咽喉！”

　　参加佯攻行动的骷髅中队成员在后来出具的行动报告中写下了在土星轨道上亲眼看到的奇特情形。SDF－1号被爆炸的火花团团围住，它闪烁着蓝色、红色和白色的光芒，迎着敌人的炮火撞向敌舰。两只巨大的船体纠缠在一起，它右臂上的代达罗斯号航母带着巨大的冲力猛烈地撞进敌驱逐舰的正前方部位，形成了一个凹方形的缺口。

　　人们只能通过想像来描述泽瑞尔指挥官当时看到的情形：狂暴的冲击之后，他的战舰前端被撞或了碎片，缆绳和管道也随着太空堡垒前臂的行程纷纷破裂；金属受力变形，舰体内部的钢粱和支撑架也扭曲了，宝贵的空气疯狂地从战舰中抽到了茫茫太空。

　　也许泽瑞尔和他的副官比其他人多活了几秒，他们有幸看见代达罗斯航母前端的坡道缓缓打开，露出成排成排致命的毁灭者，它们装备着密集的机枪、导弹发射管和火炮，也许这两个天顶星人甚至看到了五千枚导弹齐射并涌进驱逐舰中心地段的壮观情景，第一次连续爆炸震撼着整个船体和舰桥。

　　瑞克无法动手结束这个敌人的士兵。他的意识和搭在扳机上的手指都已经麻痹，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自他的怜悯之心。这不是和他在阻隔室里面对面厮杀的战斗囊，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在这场疯狂的战争中，他就这样落到了瑞克的枪口上。想想他们在麦克罗斯岛上的所作所为，想想罗伊教给他的一切。回忆！回忆！……战争给人类的痛苦已经延续了多少个千年？可这一仗何时才是一个尽头？下一次吗？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吗？

　　突然，敌人的士兵猛地把头摆到右边，他似乎听到了某些铁甲金刚的传感器未能察觉到的声音。瑞克看着他的脸逐渐失去了血色，他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里充满了恐惧。

　　才过了一瞬间，大火就吞没了走廊。这个士兵就在瑞克的眼前被蒸发了，铁甲金刚也被剧烈爆炸引发的冲击波抛到了装卸港。阻隔室是密封的，但舱室的墙壁已经开始熔化。

　　瑞克启动了铁甲金刚头部的激光炮，把他头顶上的闭锁控制器割开，半圆形的舱门也应声打开了，反应速度快得惊人。随着脚底的推进器喷射的火光，战机从地板上升起，爬出了驱逐舰的外层船壳。

　　敌舰在瑞克的下方震颤着，内部不时回响着死亡的怒号。在前方，他看见SDF－1号正从燃烧变形的敌舰中向外脱离，位于它胸部的推进器喷射着火焰，位于右臂的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也被战火剥去了表面金属和上层建筑。

　　瑞克重新恢复到守护者模式以便起飞，接着又切换到战斗机模式，最后打开了加力燃烧室，让飞机带着他加速脱离了这艘正在毁灭的驱逐舰。

　　随着代达罗斯号航母的进攻引发的爆炸呈漏斗状从开口一直延伸到战舰内部，一连串巨大的水泡在飞船的外壳上凸现，但船壳并不能长久地承受如此惊人的压力，肿瘤终于炸开了，光环和辐射能全部散发在茫茫宁宙当中。更加猛烈的内部爆炸把它从内部结构到外层表皮彻底撕了个稀烂。最终，它什么也没剩下，除了一朵不断消耗的能量云，爆炸散发的毒气也和它同时消散。能量如同花朵一般放射出来，接着也消失了，它和他们为之奋斗的信念全消失得踪影全无。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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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能数得上名字但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罗林斯、达利、戈登，还有特诺，对洛波特战争有独到的研究见解，他们认为，是布历泰做出的决定（请求增派凯龙的部队作为增援）使天顶星人最终走上了战败的道路。罗林斯在他厚厚的两卷本研究论著《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中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战术上的失误……凯龙曾经私下服用因维德生命之花的干树叶制成的药品，因此他那天顶星人的心理状志已经有了显著改变。后续的研究显示，这种树叶内含有某种生物碱，它能够对大脑的边缘系统产生直接影响。生命之花的神奇力量在于它能够刺激人体，使体内潜藏的古代的行为方式得以苏醒。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天顶星人来说，与这种古代的行为方式最为接近的，恰恰可以定义为地球人的当前状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在他们三者之间，凯龙的人格特性与地球人最为接近。”

　　                                ——《第一次洛波特战争史》，第三十四卷





　　布历泰开始觉得这场与傲缩人之间的战争游戏越来越有趣了。

　　“‘描捉老鼠’，他们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大人。这个俗语的大致意思是指强大的动物在杀死弱小者之前，往往会先把它戏耍一番。”

　　“很好。你以后得教我他们的话言，艾克西多。”

　　“当然，长官。他们的语言相当原始，非常容易掌握。另外，我们的三个监视小组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是啊……也许很快我就得利用它和这些微缩人进行交谈。”

　　旗舰带着几架侦察机和为数不多的探测船顺着SDF－1号预定的路线开始了超空间跃迁。布历泰在原处留下了好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当然还有大量的战斗囊部队。它们的任务就是在布历泰对这场描抓老鼠的游戏做出下一道行动部署前拖住这些微缩人。

　　看着泽瑞尔所属的驱逐舰爆炸的传输图像，这位天顶星指挥官只是冷冷地笑了笑。经过效果强化处理的动态画面显示了这艘巨型战舰最后的辉煌。他不得不对微缩人这种异于常理的反击方式表示赞赏。他们没有冒着耗尽能源的危险发射主炮。而是采取了古老的舰只冲撞方式从正前方击穿了泽瑞尔的驱逐舰。他们一定还在撞角里配备了充足的火力，将驱逐舰从内部彻底摧毁。这艘船鼓起一个个的气泡，然后发红、发烫，接着变成一条充满光子能的隧道，最终爆炸了。

　　是的，布历泰对这种不合逻辑的挑战感到兴趣盎然，它迫使他走出自己的条条框框寻找更为新颖的解决之道。

　　他的思路突然被艾克西多传达的一条通报所打断。

　　“长官，附近出现超空间跃迁的征兆。”

　　投射光束显示的图像分解开来，取而代之的是艾克西多要求显示的临近宇宙空间的景象。成像系统在无边无际的漆黑空间把镜头定位在一颗红色的星球上，这颗星球一片干涸，显然是个很不友善的地方。这个地方让布历泰想起了方托玛星球，那是颗荒芜的采矿行星，他曾经在那里工作和值勤过很长一段时间。像是要说明些什么似的，在指挥所碗状的玻璃屏幕上显示出这个星系的橙黄色的恒星，微缩人称之为“太阳”。

　　“火星，”艾克西多说道，“太阳系的第四颗行星。”

　　布历泰转过身面向他的参谋。

　　“侦测船布置好了吗？”

　　“完拿遵照您的命令，长官，独眼巨人很快就能赶到。”

　　反射光束划出一座被遗弃的微缩人基地，从现场上看，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爆炸后的弹坑覆盖了这个星球却满红色尘土的沙漠化表面，一架无法使用的航天飞机依然停靠在发射场，基地内部建筑的屋顶都已残破不堪。

　　“我们派出的扫描器没有发现生命读数，也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能源反应和辐射指数，指挥官。”

　　布历泰把他的大手放在头顶上，下意识地摸了摸那片金属头皮。这片金属遮盖了他脑门上一片丑陋的伤疤，那是在保护佐尔的过程中和因维德人作战留下的；现在，他再一次体会到功败垂成的感觉——俘获那艘太空堡垒——最初的伤痛感再次回到了他的心头。

　　“看上去，那些地球人已经放弃了这片建筑群。”

　　艾克西多正审视着数据显示屏，“表层长距离扫描器显示，在这里以及附近的地带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然而，微缩人的反射动力炉仍然可以使用，而且我们已经成功地进入了他们的计算机数据库，并取得了一些信息。从这些信息来看，大部分居民，长官，已经被他们的联军消灭，少数幸存者在这颗环境如此恶劣的星球上也无法逃生。”

　　布历泰又摸了摸他的面罩，“嗯……试着开启一台计算机，并通过呼救频率持续发送存放在里面的资料。”

　　艾克西多弯起眉毛，“没问题，大人。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个被遗弃的前哨站将会是一个完美的陷阱。我已经命令博图鲁军团的第七机械化师立刻在此集结。”

第七师的名声很臭，他们以野蛮和其他恶劣行径而著称。

　　“不会吧，”艾克西多向他的长官暗暗地发出警示，“毫无疑问，长官，这是不可能的；您召来的不是凯龙的部队吧？”

　　布历泰冲着他一脸目惑的同伴笑了芰：“我的确这么做了。有什么不妥吗？”

　　“您应该很熟恶这支部队的作战纪录，关于他的名声。”

　　“上面是怎么说的？”

　　“在莫娜行动中，他因为过度兴奋杀死了一些自己的部下。”艾克西多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伊斯瑞战斗中，他几乎完全摧毁了两个友军部队的师团——”

　　“他同时也彻底消灭了敌人。”

　　“这倒不假，长官。正因为如此，他的手下人才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幕后黑手’。”

　　布历泰刚要回答，舰桥里突然警铃大作，大家准都没有思想准备。灯光在闪烁，警报喇叭响彻所有的岗位。艾克西多在监视器旁的控制台前站稳脚步，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布历泰居高临下地站在他身后，看着数据流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到底怎么回事？”指挥官质问道。

　　“从超空间跃迁而来的武装飞船突然在我军战斗群的空隙出现，碰撞马上就会开始！”

　　布历泰把头扭向前方的投射光束，“又是微缩人的鬼把戏！”

　　握着一手必胜的好牌，布历泰早已做好了准备，等待一个中队的微缩人战斗机从超空间跃迁状态向物质形态的转变。然而，出现在他们中间的却是博图鲁军团配备的二流战舰。

　　在他们来临之前，空间的视觉扭曲就已经开始，时间序列开始闪光和震颤。好几艘凯龙所属的战舰一头撞上了主力舰队，并把振荡波传送到整片区域，甚至连旗舰都被震得东倒西歪，那股冲击力竟然强到把艾克西多掀翻在地。

　　损毁数据报告很快就送到了舰桥，投射光束也打出了战舰破损的图像。

　　艾克西多爬了起来，他的话音里充满了愤怒：“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这个凯龙，长官，他根本没有纪律观念！”

　　这是他一时失察，还是凯龙的鲁莽表现？布历泰问他自己。

　　“幕后黑手”的脸孔突然显示在正前厅的显示屏上，向他们敬了个礼。凯龙穿着他自己设计的制服，一头铁蓝色的长发垂在上衣的领子上。他的面部特征结合了孩子气的天真和沉静的愤怒，目光中充满了王子般的勇猛和恶魔般的阴沉。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纯粹的天顶星人。

　　“第七机械化太空师指挥官奉命向您报到。”他低沉的致敬最终带出了一丝嘲弄的意味，“很高兴又见到您，布历泰指挥官。”他哈哈大关，结束了这句话。

　　“这个彻头彻尾、厚颜无耻的——”艾克西多刚刚开了个头。一个网方下巴，带着战伤的战上出现在他身旁，他朝凯龙说说笑笑，投射光束把他的影像一块显示在影像区里。“哈！让我待中了吧，凯龙：我们一共撞到了四艘飞船。”

　　凯龙想让他赶紧闭嘴，但已经太迟了。

　　“你还说最多只会有三艘，这次是我赢了。”

　　“闭嘴，你这个笨蛋，”凯龙终于冲他开了口，“我们的对话全都被电子信号传送出去了。”

　　布历泰用独眼紧紧盯着他。“凯龙，别以为你有指挥官的才能就能够耍弄我。我本想给你一个机会弥补你以前犯下的过错，但我没空跟你闹着玩。明白吗？”

　　凯龙忙板起脸孔，但他的眼中依旧充满了笑意，“是的，指挥官。您想让我干些什么？”

　　“这个基地位于星系的第四颗行星上。我们打算把佐尔的战舰引诱到这里，我要你事先做好准备，让它有去无回。如果有必要，你可以事先埋设重力机雷，但你一定要记住：你们第七师的任务是阻止它从这里脱逃，但不得对船体造成过度的损坏。你们就在附近埋伏，等待我的后续命令。清楚了吗？得到我的命令之前，不得与敌人交火。”

　　“听得非常清楚，布历泰。我同样希望您能够因为俘获这艘飞船而得到相应的名誉和荣耀。我确信，您绝不会让多尔扎最高指挥官失望的。”

　　“够了，凯龙。”艾壳西多说道。

　　布历泰向他的参谋打了个手势，“向我们的战斗囊部队发出撤退命令。给那帮微缩人点活动空间，好让他们咬住我们布下的诱饵。”

　　和凯龙的通讯结束了。艾克西多仍然继续恳求终止这项人事任命，但布历泰却已着手实施计划了。这个陷阱可能为他带来的巨大胜利鼓舞着他。而且，真实的角力也需要意外的因素才显得更有趣味，在这场对佐尔的战舰以及重要物资的争夺中，凯龙就扮演了天顶星军队一张怪牌的角色。

　　两架战斗囊咬住了他的尾巴，向他的战机倾泻着火力。不用借助仪表，瑞克也能感觉到跟踪而至的激光束，这些光束和他的战机是那么接近，简直可以烤焦他的头盖骨。他打开加力燃烧室冲出了缺口，并抢占了十二点钟的位置，等待战斗囊分开。他知道它们打算把他给挤扁，但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瑞克没理睬他下方的那架战斗囊。他在后视镜中看到第一道闪光，就赶忙开启制动火箭把他的飞行速度降了下来，接着就释放了一簇寻热导弹，这些导弹从他的右机翼蜂涌而出，并不断加速、垂直爬升，追寻着敌人的战机。瑞克调了调助推火箭，使他能够避开敌机的残骸，并冒险回过头朝自己的肩膀后面瞄了一眼。导弹正中战斗囊的腹部，炸掉了它的两条长腿，并轰开了球形的外壳。

　　干掉一架。

第二架敌机仍然呆在他下面的位置，并试图用持续火力把瑞克驾驶的战斗机下部烧焦。再靠近一丁点，他就会被煮熟的。侧向摆动是没有用的，他根本无处可去。于是他通过脑电波控制战斗机进入急速俯冲，他感到战机在高速旋转。敌人的激光束已经擦到了变形战机的背部，瑞克必须加快动作了：他用安装在顶部的机炮猛烈回击，炮弹射在战斗囊胸甲铰链上。

　　敌机的飞行员意识到瑞克的机动对他形成的威胁并把火炮调整到变形战机更为脆弱的座舱，但他已经太晚了，战斗囊胸甲上的铰链开始熔化、松脱，它就像一个刚刚孵化的鸡蛋，打开了盖子。瑞克向掉出舱门挥舞着双手的巨人匆匆瞥了一眼，莲忙继续做他的翻滚动作，并开启了推进器。

　　干掉两架。

　　他正朝着太空堡垒相反的方向飞行，他离太空堡垒越来越远了，他眼前的景物却如同梦魇一般：充满了战斗囊的宇宙空间仿佛有了生命，一道道光子束划过黑暗。宁静的爆炸则把死亡与毁灭的色彩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整整三天时间，敌人的战斗囊一直压着他们发起进攻。洛波特防御部队的战士几乎一直没合过眼，更不用提SDF－1号上的飞行军官了。在土星光环上，他们成功地实施了代达罗斯机动之后，希望的曙光终于出现了，敌人似乎遭受了重大挫折。近一个月来，就在太空堡垒穿过木星轨道和小行星带时，他们都没有遭到敌人的任何攻击。然而那段平静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格罗弗舰长与朗博士翻遍了模块变形机构，并将针点屏障系统彻底分解以寻求重新使主炮发挥功用的解决之道，但他们的努力却全部付之流水。

　　在战舰的另一部分，麦克罗斯城里的居民重新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从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被传送到遥远的外太空。他们无事可做，只得随遇而安，继续重建他们的生话和长期以来一直居住着的城市。现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对太空旅行以及荒凉而又美丽的宇宙感到惊奇，这一刻，他们忘却了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游客，而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加人了一场永远也没有尽头的死亡游戏，他们被拥有无穷力量的巨型战士种族所追杀，这帮敌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把整个世界搅得鸡犬不宁。

　　就在一个月前，瑞克还在一艘外星飞船的阻隔室内和来自外星的泰坦①撞了个面对面。他回忆起在变形战机内部与巨人对视的情形，巨人立刻就把他给吓住，接着还诅咒和嘲笑他没有勇气把他轰上天。这个爱说大话的家伙至今仍然留在他的脑海当中，但现在，这家伙早已追随着愧疚和迷惑的感觉上了西天。

　　【①西方传说中的巨人。】

　　然而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天顶星巨人死在火中的过程。

　　这又如何能轻易忘记呢？

　　两架战斗囊突然咬住了他的尾巴，希望能够用激光武器把他锁定。瑞克做了个双重翻转再加一个俯冲摆脱了它们。从座舱外面，他看到蓝色小队的队长一个齐射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谢谢你，蓝色小队长！”瑞克通过TAC网络喊道。

　　“适当的时候也帮我解解围就行了，伙伴。”网络里立刻传来答复。

　　“没问题。”

　　瑞克和蓝色小队长齐头并进，向另一波敌人发起了新一轮攻击。他们飞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并把几架敌机送上了天，接着又马上借助侧向推进器脱离了这个竞技场。SDF－1号巨大的身躯映入了他们的视野，它的密集阵火炮，以及角斗士机甲部队都发射着稳定而又强大的火力。太空堡垒现在已被一群战斗囊团团围住，一眼望去，还以为它穿入了烟火表演场地。

　　海因斯中校正在呼叫战斗机增援第五象限，骷髅小队和蓝色小队都对命令做出了响应。瑞克的雷达显示屏里出现了五架战斗囊，他和蓝色小队长立刻对原计划做了调整。罗伊·福克驾驶的骷髅一号机很快就把一架战斗囊送回老家，但剩下的两架却出于报复心理继续追踪蓝色小队长的VT战斗机。敌人释放出巨大的火箭弹跟上了变形战机宽大的侧翼。蓝色小队长就永远留在了外太空。战斗机爆炸、分解，部件四散消灭，它的飞行员成了大家心中的回忆。

　　瑞克把目光从飞机残骸上移开。我不能做下一个。他想道。

　　可怎样才能够永远把他忘记呢？

　　战斗囊仍然不屈不挠地展开它们的攻势。

　　死神的手是不分好坏，随心昕欲的。

　　接着，如同它们出现时那么突然，敌人突然撤得一干二净。

　　战斗结束了，舰桥也下达了收兵的命令。

　　瑞克跟着罗伊·福克进入了普罗米修斯号的内部船坞。

　　罗伊在机库里赶上他，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刚才表现得很不错，瑞克。继续努力。”

　　瑞克咕哝了一声，摘下他的头盔，继续往前走，同时还加快了他的脚步。

　　罗伊再次跟了上去．“你不能让这件事打消自己的信心，孩子。我们刚刚把敌人赶回家去了，不是吗？”

　　瑞克转过身正视他的朋友，“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是个比我还笨的傻瓜，罗伊。”

　　罗伊用手拢住瑞克的肩膀。把他拉近自己，“你听我说。你败了，我们都被打败了。任务报告结束以后到镇上走走，我想明美一定很想见你。”

　　“一定是场惊喜吧。”瑞克说，他的火气慢慢地消了。

　　单轨铁路已经连通了普罗米修斯号、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和麦克罗斯城，铁道途经舰体内数个巨大的货舱——它们原来是为超出地球人十倍大小的生物所设计的，同时也是朗博士带队的科学家们划定的军事禁区的一部分——贯穿了太空堡垒的主体。正因为有了这条铁路，瑞克和明美每隔两周就可以在这座钢铁城市的深处见一次面。

　　这里天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前一阵子，人们还在讨论使用EVE技术增强影像模拟水平，构造出日出和日落的景观，现在竞然连蓝天和白云也都出现了。城市中的街道像棋盘一样规整，它们是严格根据模块变形的示意要求规划的，多层住宅楼、商店、旅馆、购物中心，甚至连几家银行和邮局的构建也莫不如此。

　　城市能够在战火中坚持到现在的原因显而易见，假如出现能源枯竭，或者遭受敌人的战斗机和战斗囊直接打击的极端情况，麦克罗斯城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市区中随处可见身着制服的人，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能算是战争的信号——制服已经成为区分各类工作和职业的标志。作为一个小岛，许许多多平民与这样或那样的重建工作产生密切的联系，为了区分他们，这也成为了一项必备的手段。

　　通过公众宣传系统，市民们随时可以接收到战舰在太阳系中的各种情况，但它极少报导确切的战果。事实上，现在它正在播送公共信息，而此时的瑞克却身着便装在人群中朝着那座中国饭店蜿蜒而行，他希望能够在这里遇上明美。

　　行人对这类信息总是不太关心，但它却引起了瑞克的警觉。

　　“从舰桥传来的消息：我们刚才遭受到一百二十架敌人的战斗囊袭击，但我军第一、第四以及第七战斗机中队已经彻底消灭了来犯之敌并大获全胜。我们的损失十分轻微，飞船的宇航系统也丝毫没有受损。报导完毕。”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瑞克想。他四下张望，想找个人谈谈，他想随便揪住某个人的衣领把真相告诉他，好让他们清醒清醒，这时他的胳膊被另一只手臂绕上了。他转过身，发现自己看到的正是明美蓝色的眼睛。

　　“嗨，陌生人，”她打了个招呼，“我刚刚还在为你担心呢。”

　　她给了他一个兄妹之间的那种拥抱。

　　在她面前该怎样怎样，他已经独自演练过多次，可一旦站在她身边，那半真半假的舰桥报导又在他脑海中回响，他只想搂住她，把她保护好。但他还是控制住自己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她也很好地把握住他的情绪。

　　他对那条报导作了些说明：“那是骗人的，明美。他们在误导所有的人。我们甚至连一半的敌人都没打下来；相反，找们的损失却——”

　　她把食指按在他的嘴唇上，并四下张望。“在这个地方讨论此类事情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瑞克。”

　　他脱开明美的手，“听着，明美——”

　　“而且，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为战备作贡献。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都不希望大家——还有我——因此而感到压抑。而且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他只能瞪着他，一边猜测她到底在想些什么，而她却早巳走到了前面，她笑了笑，抱住了他的胳膊。

　　“来吧，瑞克。我们吃点东西，好吗？”

　　他投降了。他有什么办法能让她明白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城区里，她和所有的人一样做着他们一直在做的事：他们过着正常的生活，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就当这里是他们的家，就当生活在蓝色海面美妙的小岛上，就当外面根本不曾发生过一场残酷的战争。

　　在SDF－1号的舰桥上，除了战争，他们极少谈论其他的事情。

　　格罗弗舰长摘下军帽，伸出大手抓了抓他那斑白的头发。这些外星人想干什么？很显然，他们间歇性的进攻并非想扭转整个战局，而仅仅是一种疲劳战术，也许感借此达成对SDF－1号的合围。这几场攻击就更像是辩论赛，敌人似乎想摸他的底，并试着从他的战术中看出些内在的东西。他们打的是一场在舰只和补给方面无限消耗的心理战，他们甚至丝毫不在意己方飞行员的生命。格罗弗不知道他的对手到底是什么样，不清楚他是怎样一类人。他回忆起十年前自己率领小队人马探索战舰时看过的那段警示性影像信息……有一件事是越来越清楚了：外星人不想对SDF－1号造成较大的损坏，他们想完整无缺地俘获这艘飞船。

　　这几次袭击彻底毁了他们预定的计划，尽管已经如此接近地球轨道，可在他们前方还有几个月的路途要走。

　　格罗弗叫他的下属汇报敌军撤退的细节情况，然而克劳蒂娅与丽莎惟一能够确定的情况只有一个：雷达显示屏上再也找不到敌军战斗囊的踪影。格罗弗陷入了沉思，而年轻的琪姆却突然嚷嚷起来，原来她从开放频率收到了一束信息流。

　　格罗弗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她走去，他看了看收到的传输信号。“‘……假如老鼠能够游泳’，”他读道，“‘它们就能随波漂流和鱼儿玩耍。而呆在岸边的猫却只得同意……’这是什么鬼话？它是从哪传过来的？”

　　维妮莎·利兹敲入系列指令，然后把头转向座位上的第二个显示器。她立刻得出了结论：“信号发射源的位置与我们航线的偏转角度为六度。”

　　“那它一定位于火星上的莎拉基地！”克劳蒂娅说道：

　　丽莎·海因斯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她的岗位，“什么？不可能！你确定读数准确无误吗？”

　　“莎拉基地早就被遗弃了，”琪姆说道，“所有的人都死于那场战争，绝对不可能。”

　　丽莎和克赞蒂娅交换了个意眸深长的眼神。

　　“不，丽莎，”克劳蒂娅说道，“别对此抱任何希望。”

　　“为什么不可能有幸存者？”丽莎激动地说。她问格罗弗，“并非全然不可能的，长官？”

　　格罗弗把双手抱在胸前，“我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它毕竟是个非常大的基地，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剐一看到的这些也足以说服我相信这一点。”

　　“我们再次确认了发射源的位置，长官。它的确来自于莎拉基地。”

　　克劳蒂娅说：“也许我们该仔细考虑下，舰长。取道莎拉基地毕竟只和我们的预定航线偏离很小的一点角度。”她和丽莎再次交换了一个眼神。

　　格罗弗回到了他的座位．但他也认为，在这座基地不太可能有人幸存。他同样也考虑了另一种可能，就是敌人布下的陷阱。然而雷达却显示，那一带没有任何敌人活动的踪迹，而且现在冒些风险就有可能立刻对不断减少的补给物资进行补充。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火星基地上着陆还是值得一试的。这是他们抵达地球前的最后一次机会，而且到了地球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如果有可能……

　　格罗弗看着他的船员们。

　　“我们的受损情况有多严重？”

　　维妮莎答道：“宇航系统和工程段都只遭到部分破坏，长官。”

　　“很好。”格罗弗说，“改变航向，目标：火星。”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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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成立的世界统一联盟屡屡受挫，火星莎拉基地的毁灭就是一个例子。猜忌、情报不准，加上分离派系的操纵，直接导致了莎拉基地的毁灭；还有一个原因，东北亚共体轻信谎言，认定这个基地是个军事机关。更重要的是，对该基地的攻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战火从地球上燃至星际。

　　                         ——马拉齐·凯恩，《世界末日的前奏：全球内战史》





　　火星！

　　从前方的观测窗望去，火星已经充满了整个视野。丽莎望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呆呆地出神。这颗以古代战神命名的行星一片荒芜，了无生气，可对她来说，却是内心的一道永远无法抹平的红色伤疤。八年以前，她所爱的人就死在这里，死在这片他曾经如此向往的土地，这片让她的梦想垂泪不已的土地。即便如此，她仍然无法压抑自己的信念和希望。她无数次地期盼能够找到那段失去岁月中的幸存者，现在，一切都可能变成现实。上一次她见到卡尔·雷伯并拉着他的手臂的时候，正是他向她告知自己即将被派往位于火星的莎拉基地的那个夜晚。

　　那时候就在“星外来客”坠毁在麦克罗斯岛的第三年。一群国际主义者——例如他的父亲、海因斯上将、罗素参议员、格罗弗，还有其他人——他们都致力于世界统一的大业，开始了修复SDF－1号的下作。以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智慧而又强健的外星巨人率领舰队袭击地球的巨大威胁。然而和平与统一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捍卫的，党派之争愈演愈烈，国界也会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恐怖和爆炸此起被伏，杀戮事件仍然在升级。

　　她认识卡尔的时司并不长，但却对他一见倾心。他曾被指派为父亲的副官，并以自己的努力工作得到了将军的赞赏并得以留在这个位置。然而，卡尔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同时也是个敏感的学者，他更愿意和他同类的人待在一起。卡尔期盼着有一天人类能够不再自相残杀，并专心致志地干自己的事业，而最合适的地点就是在字宙空间。SDF－1号的来临更加燃起了他对和平的热情，然而这出事件并没有阻止政客们疯狂的统治欲念，除了变得玩世不恭和意图逃脱这个肮脏的世界之外，他最终什么也段有得到。

　　卡尔和丽莎告别的那个晚上是在纽约北部海因斯将军的官邸里度过的，他们并排坐在一棵粗壮的老树下，头顶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卡尔告诉她，他已经被指派到莎拉基地，他将在火星上的科研观测哨工作。他指着天上的那颗星星，并向她吐露离开她是多么的痛苦。然而地球上再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即使是洛波特计划也被军国主义者和世界统一联盟的人一手把持着。这些家伙并未打算在这项不可思议的计划中获利，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加紧备战，筹备一场早已谋划好的战争。

　　她知道，对于他来说，调动是正确的选择，即便是错的，她也同样不会反对。然而就从那一晚开始，她的心思就完全扑在将来和他呆在一起的打算上：她要应征参加防御部队，这样就可以申请被指派到莎拉基地去。

　　她对卡尔吐露了自己的爱。

　　但却在遥远的星空中失去了他。

　　她还是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在她父亲的帮助下，她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麦克罗斯岛。在那里，她在朗博士的指导下协助修复SDF－1号飞船。

　　从此以后，她和卡尔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之间还保持着书信、磁带①的联系，有时还通通视频电话。卡尔就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朝着和卡尔在一起的大方向发展。直到战争把它的魔爪伸到那片不曾流过鲜血的土地，夺去了所有人的生命。莎拉基地成了一座永恒的墓地，它甚至成了一个标志，一个战火会延伸到所有人类能够涉足的地方的标志。

　　【①这篇小说完成于八十年代。那时候还没有宽带和光盘，因此作者对先进通讯方式的想像仍然停留在磁带上。】

　　从那时起，SDF－1号就成了她的未来和希望。她全身心地致力于这项计划，她狂热地工作，想借此忘掉痛苦的往事，她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却只给自己留下极少的时间丰富她的人格。维妮莎和克劳蒂娅甚至怪她像战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她本人有时也体会到，自己的态度冷漠得过了头，甚至还有人称呼她为“大婶”！

　　她和卡尔之间的故事还未结束，这段从她得知莎拉基地大爆炸的那一夜起开始的情感历程似乎早已被她冰封在记忆的深处。

　　在这个行星表面降落远远不只是着陆那么简单，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情感的朝圣。卡尔·雷伯仍然活着，并不时萦绕在她心头；在她看来，这就意味着他可能还没死，因为火星上还有一些幸存者。他曾经对她说，当地球恢复了和平，我们迟早会在一起的。爱情永远不会轻易地在愤怒的火焰中死亡，爱情的力量使得战争在它面前也要黯然失色！

　　格罗弗高声叫喊着她的名字。她别过头，一脸茫然地看着他，她的内心世界在过去和未来中交错。

　　“丽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没生病吧？”

　　她使自己镇静下来等待他的命令。

　　“把猫眼侦察部队派出去，命令他们汇报发现的异常情况——所有异常。”

　　丽莎立刻忙她的活去了，上天保佑，让他活下来吧。她在内心默默祷告着。

　　猫眼式侦察机扫描着被遗弃的基地，并通过无线电系统把发现的情况传送到SDF－1号的舰桥上：没有发现敌人存在的迹象，也没有生命体或其他类似活动。然而，奇怪的是，那道数据流仍然源源不断地传进战舰上的计算机，也许莎拉基地的某台联网计箅机出现了故障吧。格罗弗舰长认为这个推断比较合理。当然，他仍然保持着对敌人布下陷阱这一可能的警惕。为此，格罗弗召集马斯托夫和卡洛斯两位上校以及麦克罗斯城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个特别会泌，讨论让庞大的太空堡垒在火星表面着陆的种种事宜。

　　会上，赞成着陆的理由有两条，而反对方则建议，让太空堡垒在低空轨道保持机动，派出货船和机器人来传送必需的补给物资。正方的主要理由之一是飞船着陆后，可以派出地面维护人员对飞船长达四个月的连续作战造成的损伤进行检修。此类维修工作大多不能在外太空或者低空轨道进行，此外，即便没有敌人间歇性的骚扰、在太空进行舰外作业也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着陆的第二条优势在于，尽管局势不是很明朗，但这对于格罗弗和朗来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补给显然要方便得多，这一点对于他们要比麦克罗斯城的高级官员们更为重要。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SDF－1号从未经历过一次真正的降落。几个月前，它的反重力设备就撕裂了船壳，并让飞船重新坠落到麦克罗斯岛上的船坞底座上。由于火星上的重力要比地球上小得多，工程人员可以在这里演练一下着陆的全过程，将来飞船到达地球的时候，他们就会因此而受益。

　　回想起第一天遭受到的袭击，格罗弗拼命忍住自己的思绪，不去回昧战舰停留在地面上被动挨打的情形。谁也无法保证这一幕不会在此地重演，但他还是说服白己，着陆所带来的好处要大大超过其承担的风险。

　　整整花了两天时间。SDF－1号才开始降落。

　　导航系统把战舰稳稳地定在固定轨道的一个点上，太空堡垒才开始了缓慢而又痛苦的降落过程，最终停靠在火星的地表。格罗弗坐在舵机附近，他不知道这会儿又是什么让朗博士这个洛波特技术的专家感到那么惊讶。在他看来，甚至对于舰上所有的人，SDF－1号这次是平平安安地降落成功了。几个月来在太空中经受的各种艰难困苦使他们很难相信，这一次，飞船又一次靠上了坚实的陆地。这里不是他们的故乡，但是没有人会在意它，毕竟，人类曾经占领过这颗行星，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暂时把它称之为“家”。

　　在得到飞船已经着陆的确切消息之后，半数麦克罗斯城的居民都涌到了观测甲板。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机会在陆地上走一走，感受一下他们的新生活。但这里并不是平民的自由天堂。

　　格罗弗再次担忧起来——他感觉自己正站在坚实的士地上，但在他的脚下却什么都没有。因此，他命令一架飞船在距离莎拉基地数公里的地方降落，毁灭者部队则部署在道路两边以保卫运输线路的安全，一个中队的变形战斗机也已升空提供掩护。猫眼侦察机则继续它在这片地区上空的扫描，远程雷达则监视着天空。

　　确定他们的位置或者行动不受敌人威胁之后，格罗弗立刻下达命令让飞船更加靠近基地，并对辅助起重机和重力控制系统进行维修，同时进行一些甚至在地球上都无法处理的工作。

　　结构复杂的莎拉基地就在前方，它占据了飞船脚下很大一片土地，但里面究竟有什么奥妙呢？

　　在舰桥内部，船员们能够看见曾经在此发生过的大爆炸遗留的痕迹，它是对人类发动内战的严酷警示。在火星持续不断的大风吹刮下，这片四处散落着残骸的土地显出一片被遗弃的衰败景色。

　　补给车队的线路两侧已经布满了岗哨，铁甲金刚也开始了它们的巡逻任务，加特林机炮都上了膛，随时可以开火。一列长长的轮式和履带式运输车队从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的装卸港延伸到莎托基地的中心地段。

　　丽莎正在等待恰当的时机，如果她再不快些行动，她就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基地发出的数据流仍然没有停止，格罗弗也尚未派出侦察组对信息发射源进行调查。最后，她终于鼓起了足够的勇气向舰长提出自己的请求。

　　“我请求离舰，长官，我想对基地的内部情况进行调查。”

　　舰长看着她，目光里充满了关切之情，“不过，丽莎——”

　　她打断丁他的话头：“我志愿对信号发射源进行调查，长官。那里仍然可能有人幸存！”直到在他的眼光中看见那副家长式的对晚辈充满关爱的保护感，她的态度才软化下来，“求求您，长官。这对我很重要。”她不晓得格罗弗是否知道她的过去，但作为一名船员，他应该能够了解她的为人，能够了解她何时需要他的额外关照。

　　克劳蒂娅也主动表示愿意帮忙，“我可以帮助照看她的工作岗位。”她告诉舰长。

　　格罗弗考虑了一番。即使有人待在这个方圆五百平方公里的大型基地里，他们也早已转移了。不过他发现她的坚持带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因此还是同意让她出发。

　　“不过我要求你带上两个护卫人员！”就在她匆匆离开舰桥的时候，格罗弗喊了一嗓子。

　　丽莎没有理会舰长的要求，这毕竟不是一条正式下达的命令。

　　她给自己佩戴好头盔和防护服、无线电通汛系统以及随身武器，启动了一辆小型人员运输车。

　　如果好好回忆一下，她本该把火星上充满废弃物的短途车程和数年前在月球上接受的驾驶训练联系起来，但她现在根本没有这门心思。她必须找到卡尔，并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新的开始，或者亲眼确证他的死亡。

　　从外袁上看，这座基地和她在地球上见过的、经历过连年战火摧残的城市非常相似——它不是人为主动放弃的，而是武力简单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有的生命都在那一瞬间毁于一旦，而此类了结方式总会形成四处飘荡的亡灵。她甚至感觉到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他们似乎对发生过的一切仍旧感到疑惑，并希望能从这个造访他们安息之地的陌生人身上得到回答。是的，它和劫后的城市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呼呼嗥叫的风越刮越响，风声还带着愤怒的气息，土地的颜色显得更加猩红——它早已被血玷污，这里再也看不到那片蓝天。

　　她使用定位仪器找到了信号发射源的方位，那是一座高大的建筑，它位于基地的心脏部位，似乎曾经是这里的通讯中心。

　　她走进棕色的舱门，在废弃的大厦中择路而行，寻找计算机房，她粗重的呼吸声回荡在自己的耳鼓里。在这里随处可见灾害留下的痕迹。驻守在这里的科学家一定在事先接到了某种警告，因为现场看不到横七竖八的尸体——她有多么害怕呀！——大厦里一片混乱，也许最后一分钟他们还在努力搜集所需要的数据，并在大难临头之前离开了这个地方。

　　她终于来到了计算机控制室。她木然地站在入口，窥探着被遗弃的房间：凳子被掀翻了，纸张撒得满地都是，整面墙大小的监视器屏幕被打碎，遍地都是碎玻璃渣。然而在远离房间的另一头，控制台的灯光仍然在闪烁，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那是一台在线的计算机正疯轩地清空内存里的数据，并把它们显示在监视器上。没有人能够读懂上面的文字，这些内容如同婴儿的乱涂乱画一般没有丝毫意义。丽莎走到计算机前，把它给关上。她转过身，又朝房间里看了一眼，她空空的脑子里充满了疑惑。

　　看来根本就不曾有哪个饿得半死的幸存者按照落难船员升火的习俗挤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使用电脑求救。机器有时候也会自启动的。

　　回忆总是这样。

　　在距离莎拉基地十五公里远的一条很深的裂缝地带里，隐藏着凯龙和他率领的200架战斗囊攻击部队，它们正在等待上级发布的攻击命令。“幕后黑手”本人乘坐着一台指挥官型战斗囊，它跟其它型号的天顶星战机都不太相同：战斗囊机体前部配备了犹如猪鼻般突起的激光武器，两臂也安上了致命的火炮。他咽下几片具有兴奋作用的因维德生命之花的叶子，一边接收顺着这道圆周埋伏的下属中队长发出的报告。

　　一架微缩人的侦察机飞过峡谷的上空，但它没能发现他的部队早已埋伏在这里。那座废弃的基地早已被重重包围，重力机雷也按计划铺设完毕，就连太空堡垒也像他们预计的那样降到了地表。愚蠢的微缩人已经吞下了诱饵——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发出的信号，这个陷阱眼看就要收到实效了。他很快就能夺取佐尔的飞船，为了天项星人的光荣！当然，也为了他凯龙本人的荣誉。如果是他当初被迫受命夺取这艘太空堡垒，那么这将是对他的一种羞辱，因此他宁愿把这个机会和声誉让给布历泰。假如事态的发展不是那么的缓慢，那又另当别论了。这种奇妙的树叶总是让他心浮气燥。

　　“戈尔，那些重力机雷准备好了吗？”他冲着面前的通讯麦克风吼道。

　　战斗囊内置的扬声器发出哧啦哧啦的静电噪音，监视器先是一片无意义的雪花和杂纹，接着，戈尔的脸才出现在屏幕上。他的机器人小队正在地下三公里处进行作业。也许戈尔在那次撞击赌局中胜出了，但他并未从他的指挥官手中得到应有的奖赏。凯龙得意地哈哈大笑。“能量已经累计到再分之七，大人。用不了多久了。”

　　“轰掉它算了，这种等待真让我心烦！让机器人干得卖力些，戈尔，否则我就把你埋在这个荒凉的鬼地方。你听见了吗！”

　　戈尔对凯龙的威胁了解得相当透彻。他果断地行了个军礼，结束了通讯。凯龙则无所事事地在控制台上轮番敲击着手指。佐尔的战舰，他想道。为什么多尔扎最高指挥官将大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这个家伙身上，而放着无边无际的宇宙不去征服？自从天顶星人被那帮小子掌权之后就是这佯吧？假如洛波特统治者们都对佐尔的史前文明如此着魔，非要把它们夺回来不可，他们肯定会亲自动手的。可是他凯龙又为什么如此在乎史前文化呢？那是因为因维德人的生命之花对他来说相当重要……他拈起一叶干枯的花瓣，钟爱地看着它：这就是能量与实力的源泉。

　　就在凯龙把花瓣丢进嘴里的时候，他的指挥官型战斗囊里的通讯系统有了动静，是个埋伏在地表下的士兵的面孔。

　　“我们等得不耐烦了，指挥官。”那个士兵说道，“我要出动了。要是再等下去，我们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让凯龙感到诧异的是，这个士兵操纵的战斗囊竟然启动了推进器，跳出了地表的裂口。他以前见过或者带过这种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的蠢货吗？凯龙一直很欣赏傲慢的人，但这家伙却搞得太过分了。

　　就在战斗囊即将跃出裂缝开口的时候，他缓缓上举的右臂巨炮开火了。战斗囊正中要害，它打了几个圈子，笔直地撞在地表裂缝的土地上。

　　另有两架战斗囊跳跃着赶上前去检查坠毁的伙伴，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大人。”“那么，他可真是不幸。”凯龙笑道，“我都能耐心地等在这，你们为什么不行？再有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将会得到更可怕的下场，我向你们保证，我说到做到！”

　　凯龙想像着他的手下在战斗囊里僵硬地向他行着军礼的模样，这时他的耳机听筒传来戈尔的声音。

　　“大人，我担心火炮的发射会暴露我们的阵地。微缩人的侦察机已经朝这边折回来了。”

　　“侦察机！戈尔，我问你重力机雷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差百分之十就能结束。”

　　凯龙在战斗囊的控制台前拍打着他的手掌，“百分之九十的能量已经足够了。我命令你立刻发动攻击！”

　　克劳蒂娅显得忧心忡忡：已经快一个钟头了，但丽莎始终没有跟地联系过。从基地传来的数据信号也终止了。然而地震探测器却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格罗弗舰长与维妮莎正试图从电脑读数中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附近的山地可能发生了一场骚动或者爆炸。”维妮莎向他汇报。

　　“也许只是场山崩吧。”

　　“不，声波过分强烈，一定是爆炸之类的事件。”

　　格罗弗看着克势蒂娅，“命令猫眼。再次掉头到十一点钟方向并穿越那片十五公组长的边界区域。监视侦察机发回的读数，把闺像接入这里的主显示屏。”

　　克劳蒂娅立刻接通了猫跟式侦察机。不到几分钟，新的数据就显示在大屏幕上：就在蚁穴般的山谷中，传感器标出了数百个不断移动的机甲，它们已经把莎拉基地团团围住。

　　“战斗囊！”格罗弗不禁脱口而出。他立刻命令克劳蒂娅向所有岗位发出警报！“立刻召回所有运输车辆，让变形战斗机紧急起飞！这样他们就来不及把我们围住！”

　　格罗弗在舰桥里踱着步子。最后又重重地坐回那张属于指挥官的椅子，“开启重力控制系统，战舰准备起飞。”

　　克劳蒂娅在她的终端前回过头来，“可是舰长，丽莎还段有回来，这样她就不可能及时赶回飞船了。”

　　格罗弗挥了挥手，示意这根本算不了一回事。“我早就对她说过，不希望她到基地里去。现在她只好搭乘VT战斗机回来了。”

　　在格罗弗面前，克劳蒂娅隐藏起关注的神情执行她接到的命令。不过事情有些不对劲：战舰根本无法起飞。重力控制系统并未受损，所有传感器的读数都很正常，可SDF－1号就是趴在地上不肯动弹。它像被困的野兽，不住地低嗥和颤抖。

　　“舰长，”维妮莎尽量提高嗓门盖过机器发出的噪音，“地震传感器显示。在基地下方有一股异常强大的吸引力！”

　　格罗弗从椅子上跳起来，研读危机警示屏上的信息。

　　“重力机雷！这才是敌人的最终手段——他们要把我们像虫子一样钉在这个陷阱里面。关闭所有引擎，要不然它会把飞船撕裂的！”

　　“战斗囊！”克劳蒂娅惊叫出来。

　　格罗弗和舰桥机组成员都把脸转到了正前方的观测窗：敌人的各式战机已经布满了火星的天空。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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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每天都要爬上观测穹顶，待在望远镜旁，穿过火星的夜空凝望我们那颗美丽的蓝白色星球，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多么明亮而又不可思议的世界啊，宁静而又充满了生机，这就是地球的远景！然而这种印象却给人带来多太的误解……

　　我时常想起我们相聚的最后一个夜晚。离开你，要比离开我们的地球更让人难以接受，全球都陷入了疯狂．那帮目光短浅的人夺走了我的梦想。但我并不打算从头来过，我只想告诉你这里的一切，你知道，当我得知你也会到这里来时我有多开心。星星近得一伸手就能够着，我们那颗遥远的太阳丝毫不让人感觉温暖，甚至永不停歇的风声也不会扰乱……莎拉基地是一种和平的新体验，一种对未来的新体验……

　                                    　 ——摘自卡尔·雷伯的信件





　　博图鲁军团所属第七机械化师的战斗囊和装甲战斗机部队涌出了山脉的裂口，居高临下地对莎拉基地发起冲锋。凯龙的战斗囊冲在队伍的最前头，他对着受话器吼道：“杀了他们，把他们通通杀光！”

　　在另一边，洛波特防御部队把所有能够飞起来的东西都送上了火星的天空。铁甲金刚和斯巴达人式防御机甲占据了莎拉基地的防御阵地，而一个又一个的变形战斗机中队则跟敌人接上了火。舰炮和安装在太空堡垒上的与中央仪表警告系统相连的密集阵火炮，都掉转角度用一道道细长的橙黄色火焰填补天空中的空白，穿甲弹的发射声和炮弹退壳声震耳欲聋。

　　为了切断SDF－1号的补给线，凯龙和他的部队定下的首要目标就是运输车队。战斗囊从天而降，朝它们倾泻着能量束和导弹的洪流。只能在地面行进的卡车在布满沙石的道路上东拐两绕，躲避着敌人的炮火，但只有十几辆卡车能够完整无损地回到太空堡垒，爆炸把这些车辆像玩具一样抛束了半空，这条曾经通行过车辆的道路很快就成了一片火悔。

　　毁灭者式机甲很快成为了凯龙的第二个目标，在把它们消灭之后，他才会全力对付铁甲金刚和守护者。

　　一收到起飞命令，骷髅中队的铁甲金刚和战斗机立刻就赶到SDF－1号的防御半径之内布好了阵型。罗伊和瑞克把他们的战斗机转换成守护者模式，然后立即升空对前方的敌人进行地毯式攻击。

　　瑞克收回守护者的两脚，操控战斗机进行长距离垂直爬升，他和迎面而来的三架战斗囊猛烈地进行对射。当他冲到顶部向下扫射俯冲时，这三架敌机咬住了他，而瑞克也不甘示弱，几发热踪导弹从机翼下呼啸而过，立刻击中了两架敌机。

　　瑞克和剩下的敌人在荒凉的山地互相追逐、射击，他们在山脚下分开，却在山顶重新聚在一起。这是一场空中的老鹰捉小鸡游戏，战斗囊和战斗机在两条必然交错的航线上飞行，许多天顶星人和地球人的飞行员都打光了弹药。

　　瑞克做了个摇机动作，把战机向下压，钻进了群山，敌人则紧迫不舍，并朝瑞克的战机发射火箭弹，瑞克猛地刹住飞机再做了个高空滚筒闪避动作成功地逃过了一劫。

　　这时，二十三号骷髅战斗机剧烈地积累高度，然后扎进一片狭窄的山谷，把他的对手引到布满尖刺状风化岩石的峡谷中。

　　瑞克发射了两枚火箭轰开路口，一头钻了进去。而战斗囊仍然紧追不放，可石柱林立的山谷中哪里可以容纳战斗囊穿过？于是它立刻就成了一颗高速旋转的弹珠，在石柱群里东倒西歪地四处乱撞。

　　就在瑞克拉起爬升脱离峡谷的时候，战斗囊爆炸引发的火焰和碎片还差点击中他的飞机。

　　再平常不过了。他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再次加入火星平原上的战用。头顶着天，脚下是地，四周到处都是生命终结的爆炸引发的光和影。没有云层提供掩护，在这稀薄的大气中，你似乎可以看穿一切，直至永恒。

　　就在这个时候，罗伊的脸出现在他驾驶舱的左边屏幕上。

　　“在想什么呢，小弟？和过去的时光有点相似，不是吗？”

　　“‘过去的’时光，是啊，不就刚过了四个月吗。”

　　罗伊哈哈大笑起来：“好，我们把敌人全打下来，小老虎！”

　　瑞克看着他朋友的战斗机迎上了两架战斗囊，并很快将它们送回了老家。他迅速扫描着繁忙拥挤的天空：假如每架变形战斗机都能干掉两个敌人，那么敌人对他们只有四对一的数量优势了。

　　SDF－1号的舰桥上，格罗弗和他的船员们正目睹着这场正在进行的血腥厮杀，飞船的观测窗让他们看得异常清楚。敌军持续不断地向飞船倾泻着火力．前方和两侧的观测窗映射出明亮的脉冲滤波，如同爆炸般的闪光。太空堡垒在战斗的节奏中摇晃着，震颤着，美丽的火星也已经变成了地狱。

　　“第六和第八斯巴达防御队被敌人全部消灭，舰长。”克劳蒂娅正在汇报战情，“变形战斗机中队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

　　格罗弗一边在甲板上踱着步子，一边伸出手来轻轻揪着他浓密的大胡子。“一定有办法解决的……”他走到维妮莎面前，“你再给我把地震传感器扫描的示意图接到大屏幕上。”

　　计算机绘制的图像立刻出现了，格罗弗研究着图纸上的结构。牢牢吸住飞船的感应重力源位于地表下方三公里处。格罗弗已经命令琪姆画出带动整个莎拉基地运转的地下动力中心草图，他双手环抱在胸前，点了点头。

　　“和我设想的完全一致，在莎拉基地的底下有一个反射炉。”反射能源是洛波特技术中最早投入民用用途的系列实用技术成果之一，“如果超负荷运转，它就会产生爆炸，爆炸的威力应该能够同时摧毁敌人布下的重力机雷。”

　　格罗弗让维妮莎通过计算机在现有数字上进行模拟运算。然后他告诉克劳蒂娅：“和丽莎取得联系，马上。”

　　当丽莎收到格罗弗的呼叫的时候，她正在寻找离开基地返回飞船的路。根据她能记住的工程学课程，以及SDF－1号船用计算机提供的技术帮助，她应法有办法按照格罗弗的要求使反射炉达到超负荷运转的状态，这个任务还是很有希望达成的。他命令丽莎把无线收发器调到舰桥频率，以便他们对她进行定位，并监控她所处的位置。

　　然而行动第一步就是把她安全地从通讯中心带出去，并进入主电站，这就意味着她要在无人护卫的条件下穿过一片炮火密集的交战地带。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不过她也得在外面短短地暴露一段时间。电力中心和士兵营房是通过一条地下隧道和通行走廊连接的，然而兵营却是通往地狱的致命一步。

　　丽莎泰然自若地走出了通讯大楼被轰掉的大门，她的四周到处都是足以撼动大地的爆炸。外星人的战斗囊敏捷地从残垣断壁中探出头来。用瞄准镜测量着所有能看见的东西。数百枚导弹打着螺旋腾空而起，覆盖了补给线和基地所剩下的全部东西。丽莎的梦结束了，莎拉基地也彻底完了。她把身子挤出前方一个老式飞机伞兵空降门大小的门，冲进了火海。她像障碍滑雪一般奔跑若，在战火纷飞的开阔地带不时左右躲避，最后，她终于在一片疯狂的弹幕扫射中离开了那块土地，冲进了兵营内部的安全地带。冲击波把她掀了个跟头，但没有受伤。

　　在建筑物内部，她接通了SDF－1号上的电脑，获取了关于主轴电梯设计位置的信息。幸好这里的附属动力系统还可以使用，她才得以搭乘电梯进入地下室。

　　下降的过程十分漫长，甚至令她感觉到自己正陷入这颗炽热星球的内脏部位。每下一层，头顶上的爆炸声就减弱一分，最终一切都再次归于宁静。

　　一从地下十五层的电梯走出来，地就直奔控制室。在她下方，有一种罕见的，低频率的震颤，她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向前移动，那样的重力水准让她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地球。她意识到，这种效应一定是敌人布下的重力机雷引发的。

　　花了好几分钟，丽莎才找到反射炉控制台，各种开关、拨盘和仪表排列得相当混乱，显得即陈旧又复杂，而且还相当的不合时宜。冗余系统的开关显然被使用过多次，人为操作的痕迹也相当明显。不过根据飞船计算机发来的指令，她的工作得到了大量简化，最后，她使用反射计算机编写了一段程序。使它进入死循环。根据设计，控制系统将会把超出负荷部分的累积能源转移到支路以保障系统安全，现在点路分流装置已经被抑制了，所有的后备设施也通通被她关闭。然后，她通过中央处理器把反射炉的功率调到最大，并用最高优先级的指令取消了所有安全保障程序。

　　控制台上的警告灯开始闪个不停，她甚至能够听到有的地方响起警笛和高音喇叭的声音。然后，她不得不跑到附近几处地方一一核实确认，毕竟系统内置的安全机制是很难完全预见的。大堂里的舱口开始逐个关闭。她抬头看了一眼挂在顶上的电子钟，上面显示只剩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供她逃离这座基地。

　　丽莎折回主电梯，进入轿厢并再次来到了地面。战场的杀声越发的喧嚣，她试图顺原路返回出口，但兵营却挨了好些炮弹，坍塌下来的残垣断壁堵塞了那道走廊。只有另一条通往军官宿舍的走廊畅通无阻，从这个门进去，她就可以从建筑物的另一头出来。她进了这条走廊，一路寻找着出口。突然，走廊被封死了，铁门从拱顶掉落下来，从两头把路完全堵住，彻底把她困在了里面。

　　通往单身宿舍的通道入口就在走廊的两侧，正当她打开这两扇门寻找出路的时候，她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也许在这些宿舍中间，有一间是属于卡尔的？

　　在昏暗的灯光下，丽莎伸出手，靠触觉在房门上辨认镌刻着房间主人名字的标牌。没花多少时间，她就发现了刻着卡尔宁样的那一面。

　　慢慢地，求生的本能开始离她远去。她所感觉到的，只有长年累月形成的，极度的悲伤和痛苦。她的肉体似乎又回忆起这种伤痛，并让它重新附着在身上。

　　她接动按钮，打开了通往卡尔单身宿舍的舱门，但她却站在门口，扶着两边的门框，迟迟不敢进去。

　　“哦，卡尔。”不管是有是无，她对着可能潜伏在附近的鬼魂说道。

　　丽莎走了进去，她全然不顾把基地引人自毁，计数器也进人倒数。

　　“自毁程序已经启动，舰长，”克劳蒂娅说道，“十分钟倒数开始。”

　　格罗弗赞许地点了点头，“很好。我早就知道丽莎能把它做好。现在，向留在外面的毁灭者和变形战斗机部队发出撤退的命令。不过我要他们尽量拖延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这次我们就能让敌人踏入我们设下的陷阱。”

　　“九分钟倒数开始．舰长。”

　　“联系一下丽莎，问问她走到哪了。”

　　克劳蒂娅试了试，但没有收到回答。无线电发射信号仍然在工作，但丽莎却始终段有对她的呼叫做出反应。

　　“丽莎，请你快回来。”克劳蒂娅喊道。“她没有回答，舰长。”

　　格罗弗从椅子上直起身，“如果她还没关掉通讯系统，我们就能确定她现在的位置。”

　　琪姆的动作很快，显示屏已经把她的位置给标了出来。

　　“她在兵营C区，但一直没有走动。”

　　“她会不会受伤，或者被困住了呢？”格罗弗这样猜测，“克劳蒂娅，马上给我接通骷髅中队的队长。”

　　瑞克发射了两枚导弹，并朝着一群战斗囊俯冲。白热化的弹片匣弹到他的战斗机上，冲击波把他的飞机震得摇摆不定。

　　他差点就把已经瞄准的敌军指挥官型战斗囊送回老家，可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肯定是同一架战斗囊，在这场战斗中，他见过它好几次，可它总是在敌群中若隐若现。而且，无论那个飞行员是谁，他绝对是个令人胆寒的家伙。瑞克曾亲眼看见它在一个回合里击落了三架变形战斗机，后来他又看见，同样是这个家伙却干掉了两架挡住他去路的己方战斗囊，目的却只是为了击毁一架洛波特战斗机。

　　罗伊顺着瑞克的方向拉起了战斗机，指了指那架战斗囊，他的头像立刻出现在二十三号骷髅战斗机的左侧屏幕上。

　　“看来你是盯上他了。瑞克。这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

　　“我们联手把他干掉吧，大哥。”

　　“不行。现在我有新任务了。看样子海因斯中校把她自己给困在基地的某个地方，现在得靠我们把她救出来。”

　　“嘿，我们手头不是有更加紧迫的事要做吗？”

　　“别争了。我倒是认为，现在人家年轻姑娘落了难，倒是你瑞克做足顺水人情的好机会，小弟。”

　　“‘救年轻姑设一命’。好吧，罗伊，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罗伊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把你的系统接到SDF－1号的主显示屏上，按照他们传送的信号给她定位。我会掩护你。”

　　“收到，”瑞克说。“救援行动马上开始。”

　　他压低机头，做了个浅度俯冲，战斗机把他带到一群敌军战斗囊部队当中。这帮家伙没能齐心协力把他打倒，却被瑞克抢了先机，他冲到一台战斗囊跟前，用激光炮对准它的燃料管线猛轰，它立刻就被炸飞了。与此同时，罗伊也赶到前头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把瑞克和基地之间的战斗囊赶得七零八落。

　　瑞克把战斗机降到地面高度，背部靠在桌椅上稍事休息。他通过思维把系统调低到阿尔发状态，飞机也随之切换成守护者模式。战斗机呈现出一种便于战斗的半蹲姿势，几乎是以“拖动”的方式掠过地表，加特林机炮则牢牢地握在战斗机铁钩般的巨手之内。在这种形态下，瑞克又狠狠地放了几炮，才关闭推进器把战斗机转化成完全的铁甲金刚模式，好对付沿途剩下的几架战斗囊。

　　铁甲金刚站得笔直，它顺着一定弧度挥舞着机炮，向两架战斗囊扫射，有一架战斗囊转过机身躲过了炮火，但瑞克还是成功地干掉了另一架，打得它飞出老远。

　　端克理所当然地把剩下的那架敌机交给罗伊，自己则把注意力转移到对丽莎的信号定位上。根据SDF－1号提供的精确信息，他得到了中校的具体位置：她在军营建筑里，就在他面前这堵墙的另外一面。

　　基地里的这四分钟对他来说绝对是一场值得记住的经历。由于时间紧迫，他根本没有考虑从哪个门进去。瑞克把战斗机切换到守护者模式，握紧了金属巨拳，他准备动手了，

　　而此刻，丽莎却在和鬼魂做伴。

　　她走到卡尔的房问深处，炽热的大气被她的宇航服彻底隔绝。她伸出手臂，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抚摸和碰触着这件小屋里所有的东西，她期待能在这里找到某些无法辨识或不知名的东西。她到底要找什么？她也这样问自己。卡尔的衣物还在他的壁橱里，他的床，台灯，还有电话似乎都隐含着某些她希望能够发现的神秘线索。

　　现在，她坐到了他的桌前，翻阅着他的笔记本，扫视着堆在桌面上的书籍名称——《火星考古》，《人类进化史》，《甘地箴言》——丽莎意识到她永远也无法帮助他克服那种失落感，他永远也无力离开这里半步。她的生命，已经在六年前和卡尔一起在这里终结了。

　　她扑倒在翻开的记事本上，伤心地哭泣着。克劳蒂娅通过耳机反反复复地呼叫她，但丽莎却感觉到自己已和那一段时空不再相连。她关闭了无线电发射器，正当她要升起头盔面罩的一刹那，她听见某个地方传来一阵扬声器之类的设备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在呼喊她的名字。

　　在房间另一头的半透明玻璃窗前，她认出了变形战斗机的轮廓——玻璃门外露出了守护者的一角。

　　“海因斯中校。”那个声音嘁道，“请往后退，我马上就要打破墙壁进来了。”

　　她迅速打开了无线电通话器。

　　“不管你是谁，离这远远的。回飞船上去吧，这是命令。”

　　可这个飞行员根本不把她当回事。

　　“往后退。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带你离开这里。”

　　她还来不及开门，守护者的巨手已经打破了玻璃伸了进来．那个飞行员——居然是瑞克·亨特！此刻他正端坐在座舱里瞪着她。

　　“快点上飞机！我们快没时间了！”

　　“我绝不离开这问屋子！”

　　“给你一分钟时间。现在开始倒数，中校。”

　　“我不管！走吧，听见了吗，你自己的命受紧！”

　　她看见他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但你必须跟我走。”

　　不过一转眼的功夫，丽莎就被守护者牢牢地握在手心。挣扎是没有用的，变形战斗机已经钻出了军营大楼，并准备升空。

　　尽管一切都已经不可能，她发现自己仍然试图够着卡尔的房间，她聚集了全身的力量向前倾，口中高喊着他的名字。而此刻，战斗机却已升上了半空，加速飞离战火弥漫的基地。

　　凯龙正忙于进行督战，他用战士的光荣和职位的提拔来鼓舞手下士兵，催促他们往前冲，一旦这些都不起作用，他就诉诸更为简单的方式：威胁和诅咒。有好几次，他已下决心当场惩罚不听话的手下，结果却是常常被迫牺牲无辜的生命。但这就是一名斗士的生命组成部分，和他所期望的表现相比，这没什么好可惜的。

　　这是一场充满荣光的战斗——起码直到现在为止。

　　微缩人开始向佐尔的战舰撤退了，然而至少有四分之三的部队仍然占据着原先的阵地。他感到很疑惑，也觉得非常恼火。这帮没骨气的微缩人会在生死之战中选择投降吗？佐尔的战舰仍然被重力机雷牢牢地吸在地面上，它哪儿也去不了，可这群傻瓜撤到飞船里到底能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他凯龙的部队干的不过是场不体面的扫尾工作。这艘太空堡垒将会被摧毁，也许他们会被困住，最后全部饿死。不管哪种选择，最终的结局都是死，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出来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呢？

　　戈尔正向他汇报重力机雷铺设区域的异常现象——那里出现了传感器无法辨识的某种压力聚集现象——由于微缩人的撤退，这种情况没有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凯龙正准备在黄昏之前拿下敌军舰长的人头！

　　天顶星军队已经击溃了基地内部的敌人，他们的指挥官正要乘胜追击，突然这个行星的地表剧烈地震动起来，这绝对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几次剧烈的爆炸从地底传来，作用力直冲地面，它不但割裂了行星的表皮，还迸发出超越任何人想像的破坏力，无论对天顶星人或是地球人来说都是如此。

　　就在一瞬间，整座基地和凯龙所属的大部分军队都被抹去了，仿佛被行星内部释放的能量彻底吞没一般。在炫目的白光和最初的爆炸中，凯龙看见佐尔的战舰正在升空，就在不久之后，另一道相同威力的大爆炸把这片土地上剩下的一切都分解成了原子。

　　凯龙的指挥官型战斗囊离爆炸地点相当远，它足以经受爆炸、灼热和接踵而来的冲击波爆发。

　　疯狂。凯龙想，真是疯狂！

　　他升起战斗囊的座舱护盾，一言不发地坐了一阵，他显然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浓重的蘑菇云缓慢地在这片地带散开，佐尔的战舰现在已经是视野中火星上空的超乎自然的一线微光。这些微缩人让他吃惊不小。

　　敌手的不可预知性，是令人害怕，又值得尊敬的。但是在战斗中落败却令人难以承受。

　　他的拳头猛地砸在战斗囊的控制台上，借此排遣胸中的怒气，然后筋疲力尽地摊在座椅上。他摸索着抓了几片生命之花的干树叶，把它们咽了下去，等待即将出现的迷幻效果把他所有的不快通通冲走。

　　最后，凯龙充满敌意地笑了。他凝视着逐渐缩小的太空堡垒，大声说道：“我们还会见面的，微缩人。下一次，我决不会饶了你们！”


第七章

[image: 02]




　　我承认，自己刚从军不久的时候的确不太遵章守纪。当然，最后我还是学会了向别人回敬军礼，用恰当的方式说话，并向自己的长官表示尊重。就这样，我的言行举止开始像一名真正的洛波特防御部队的士兵了。但是我又遏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升迁与授奖的体制。要我说，每个出战斗任务的战士都有资格得到授勋，没有一个人不该授予这项荣誉，没有一个人没有能力率众作战。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在布历泰的旗舰里有个很特别的资料室，除了天顶星最高级别军官中的精英，它不向任何人开放。在那里存放着天顶星一族的历史记录：包括各种关于过往的胜利、军队的战役、军中的伟人和领袖的生活片断等等文献。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存放银河系第四象限内部包括因维德人在内的数十种智慧生命形态的信息库。作为天顶星人首屈一指的科学官员和负责处理所有星际间各类接触（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常都与征服有关）的跨文化参谋，把大量的学问与知识记在心里并不断累积更新就是艾克西多的职责所在。事实也是如此，与其说是属于大家的，不如说这间屋子属于那个畸形的天顶星人。他对和微缩人相关的资料钻研得越深，就对他们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对佐尔战舰的追踪，以及与微缩人战士的持续接触必将以一场空前的失败作为最终结局——千百年来，他们努力开创并维持的鼎盛时期将因此而打破。尽管他尽了力，但艾克西多仍然无法把这个念头从他的脑子里赶走。如果连天顶星人都战败了，那么谁还能挡得住那帮恐怖的因维德人称霸的道路？

　　他曾经把他的忧虑告诉过布历泰，他很小心地控制自己的语气。让布历泰无法从中推断出其中的恐惧和怯懦；他甚至还从资料中摘录出关于不得与微缩人发生联系的特殊警示给他的指挥官，作为自已的论据。古老的传奇中曾经提到，微缩人有一种秘密武器，它能够用于对付任何人馒者。但这些话被当做了耳边风，无论如何，布历泰也都是个军事专家，和他的族人一样，他生存和呼吸的意义就是为了战斗和厮杀——天顶星人就是为战斗而生的，不仅如此，另外还有些不宜明说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点和布历泰有时候也半懂半不懂地意识到艾克西多关于命运与毁灭的想法有些类似。

　　此时，两名天顶星士兵正并排站在舰桥上的气泡形的观测窗旁。SDF－1号，那艘曾经远远地逃离那个星系中第四颗，也就是那颗泛着微光的新月般的行星的飞船，现在已经显示在前部显示屏上。在把它引人事先设好的陷阱之后，凯龙的部队却没能成功地俘获它，不过他们还是阻止了这艘飞船进一步回归母星的道路。

　　“他们居然能一路冲杀到这里，真是让我吃惊。”布所泰说道。

　　“是啊，指挥官大人。越接近他们的母星，他们就战斗得越勇猛。我担心在我们逼迫他们投降之前，这艘战舰会因为损耗过大而自我毁灭。”

　　布历泰显得很不安，“这种事绝对不允许发生，艾克西多。我的任务是最明确不过的了：我要完整无缺地、毫无损坏地夺得这艘太空堡垒。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这艘飞船，而不是里面的人。”

　　“长官，我只是在担心凯龙这个只懂得破坏的家伙。以他的战略素养，恐怕他很难理解‘俘获’这个词的内涵。”

　　布历泰扫了他的参谋一眼，“凯龙是个天顶星军人，他知道怎么执行命令，否则他就要自食其果。”

　　艾克西多略微躬了躬身，“当然，大人。”

　　事态会按他所想像的发展下去吗？控制着佐尔战舰的微缩人指挥官会遇上他这种困难吗？他们是不是令行禁止。毫不迟疑？微缩人也是个好战的种族，这一点和天顶星人相当接近；可是他们会不会也到了人种进化的关键环节，以至于让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超出整个群体的意志而放弃他们的光荣传统？库存的资料并未对这一点给出明确的答案。

　　艾克西多盯着那艘战舰，似乎在想像自己已经登上了那艘飞船。微缩人现在又有河打算？他不知道。这个种群里的每一个人在这种非常时射叉会想些什么呢？

　　她对漂亮的衣服情有独钟，她最喜欢的颜色大致是粉红和紫色这类。她把每个手指甲都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并把它们抛光得闪闪发亮。她喜欢佩戴会摇摇晃晃的耳坠，这让人难以容忍，高跟鞋使她看起来要比以前更高一些，为此她显然很高兴，还有闪着银光的腰带和纽扣……“尽喜欢些根本没用的东西！”瑞克大声地说。他刚刚起床，正在他的新宿舍里前前后后地踱着步子。

　　明美生日的邀请函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床上，信封用一颗红色的心形贴纸封着，显得很别致。根本用不着打开它，他所在的部队有半数官兵部收到了同样的邀请，每个人都拿着它在他面前晃晃，然后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怀疑自己到底还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个派对。如果就只有他和她两个人，那该有多好啊。但明美偏偏喜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一大群人当中，瑞克会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听众，一个无名无姓的仰慕者，如此而巳。他彻底被忽视了。是啊，这就是他的切身感受。嫉妒，是的，他承认。气愤、迷惑、压抑……还有很多类似的词可以形容他的心情，要多少他就能说多少，他竟然发觉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但没有一个是恰如其分的，没有一个能完美地表达他的心情，那是一种他想要说，但又不愿承认的情绪。

　　但到底是什么？他问自已。他想对地说地是多么的与众不同——漂亮，性感，迷人，可又是那么的轻浮，自以为是，那么的娇纵霸道。还有——

　　这些词又让他猛然间感到无所适从。他瘫倒在床上，两手捧着脑袋盯住天花板。他刚闭上眼睛试图要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再好好考虑一遍，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丽莎·海因斯的面容竟然闪现在他的脑海里。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每一次他都会为此感到震惊。事实上，自从莎拉基地的救援行动之后就时常如此。

　　他竟然会傻到让另一个女人随随便便就占据他心里的位置的地步吗？她的年纪要比他大那么多，又是个高级军官……她在方片面面都瞧不起他，虽然他花了很大力气才把她救出来，可人家根本不领情。一个冷漠的、相貌平平的女人，也许她更像SDF－1号上的一个零件，而不是一名船员吧？可是，为什么他却突然感觉到她是那么的需要保护和关爱？——而且是需要他的保护和关爱。不过丽莎在他的心里占据着另外一块地方，和明美完全不同，那块地方光靠思想是无法抵达的。

　　军营里的专用通讯系统响了，内部特别通告把瑞克从纷乱的思绪中解救出来。

　　“以下人员请注意：你们听到通告后立即到司令部报到：贾斯汀·布莱克准尉，詹姆斯·雷登准尉；卢宪少尉，卡罗尔·詹姆斯少尉，马克乌斯·米勒少尉，托马斯·罗森中尉，亚当·奥尔森……”

　　瑞克听了几句就失去了兴趣，他正想继续考虑刚才遇到的令他进退两难的问题，却突然听到喇叭里念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整了整军容，离开了营地，面无表情地走向司令部。他边止边想，自己到底作了些什么会被他们喊到那块铺着地毯的鬼地方。在他踏进电梯前往战舰指挥中心的途中，瑞克已经绞尽脑汁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部想了一遍。

　　今天叫他们来就是为了搞场比武或者演习，一定是这样。

　　一个女上尉把他带到了作战会议室，刚才列在名单里的人也都到齐了。瑞克站在队列的尾巴．而且他在人群中也最不起眼：布莱克、雷登、奥尔森……这些人都是各个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显出紧张的神情，一个个都是毫不在乎的样了；事实上，恰恰相反，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信心和骄傲。

　　一位海军上校喊了声立正，瑞克忙把肩膀向后收，也装出对周围漠不关心的表情。马斯托夫上校和几位显赫人物走了进来。上校在长长的会议桌的一头坐定，用眼睛扫了扫面前的一堆文件，这才清清喉咙开始对站在两边的人们讲话。

　　“自从火星莎拉基地一战以来，在座的各位用自己的勇敢在战火中书写了光辉的记录。在此，我很高兴地向你们授予钛制的英勇勋章，以表彰你们在服役期间的杰出表现。先生们：我们对你们的功勋表示感谢和骄傲！”

　　那个女上尉端来一个托盘，上面摆满了盒子，盒盖都敞开着。马斯托夫从中拿起勋章，依次挂在队列中每个人的胸前，并和太家一一握手表示祝贺。这时的瑞克真想掐自己一把，确信这不是在做梦。马斯托夫为他挂上了勋章，他仰起脖子，想让自己显得更精神些。

　　简短的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瑞克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看见罗伊·福克正在一边等着他，他喜气洋洋地笑着，像个骄傲的大哥哥。

　　“干得不错，瑞克。”

　　他们相互击掌，然后拥抱了一下，瑞克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连续八年获得优胜的业余平民飞行高手，居然也会为得到这样的荣誉而受宠若惊？”罗伊哈哈大笑，“来，到我的办公室坐一会儿。

　　路上，他们谈了过去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他的办公室里，罗伊朝一张椅子指了指让瑞克坐下，自己则坐在他正对面的桌子后头。他拉开抽屉，摸到一个东西把他丢给瑞克。

　　这是个很小、很光滑的皮盒子。瑞克把它放在手心掂了掂，“这是什么？”

　　罗伊的笑容有些高深莫测，“你自己打开看看。”

　　瑞克猛地揭开盖子：在墨绿色的天鹅绒底子上，躺着的却是中尉的肩章！

　　“你升职了，瑞克。”

　　“瑞克·亨特中尉。”

　　瑞克要求罗伊再说一遍，好让他习惯这个称呼。

　　“瑞克·亨特中尉。”

　　瑞克点点头，满意地呼了口气。感觉真好。接着。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罗伊递给他的卷宗里记载的信息上了。

　　“我派了两个下属给你指挥。”

　　罗伊桌面的显示器上闪过了这样的信息：‘贝恩·迪克森下士，飞行模拟器训练378小时，实际飞行时间66小时，级别：A。麦克斯米利安·斯特林下士，飞行模拟器训练320小时，实际飞行时间66小时，级别：A。

　　他一边看，一边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拨弄着别在夹克上的英勇勋章。

　　“他们都是菜鸟，罗伊。”

　　罗伊伸长了他的下巴，“那现在你是老鸟了？”

　　“不管怎么说，我飞过的任务比他们多。”

　　“对我来说，你跟他们也没多大区别，小弟。你的出击次数是比他们多，但跟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相比就差太远了。听着，你现在还不到骄傲的时候。”

　　瑞克郁闷地考虑了一番。他摘下勋章仔细看了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为了让我再次驾机升空为他们当炮灰的时候心里好受些吗？

　　像是要回答他似的，罗伊站起身往门上敲了敲。瑞克一抬头，他就看见自己的两个新下属走了进来，他们向他敬礼，然后开始自我介绍。

　　迪克森是个肌肉结实的大块头，他比自己的同伴要高一英尺，看起来有些吓人。他长着一头乱莲蓬的棕发，就像凝固了的火焰。资料上提到他有些傲慢自大，但这种印象很快就被他略微有些沙哑的自嘲式的笑声冲淡了。斯特林则恰恰相反，他举止温和适度，声音也很轻柔。然而他谦卑的外表之下却完全不是这样。他留着一头长发，儿绺头发从前额垂下来，挡在他的航空眼镜前边。近视眼的飞行员是非常少见的，因此瑞克判断，斯特林一定有种特殊的天赋，它完全能够抵消视力上的缺陷为他带来的不利条件。

　　瑞克向他们还礼，然后罗伊从中作了个非正式的介绍。他们轻松热闹地谈了没几分钟，瑞克就对这两个新的负担感到不太自在了。他以有事为由要脱身离去，明美的派对很快就要开始了，他只想和她单独在一起，哪怕只有几分钟也好。不料，贝恩和麦克斯也突然表露出想随同他前往的兴趣，瑞克考虑了一下个中利弊：佩戴着中尉的徽章，身后再跟两个下属，这一定会为他的形象加分的。如果她对此并不在意，至少可以向地显示自己已获提升，她也会因此发现他身上的责任感和对事业的认真态度。，

　　就这样，一行三人离开了福克的办公室，说说聊聊，寻找大家部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乘坐单轨列车来到了麦克罗斯城，顺路还转悠了几个地方，很快就成了朋友。

　　每次来这里，麦克罗斯城总给人一种新的感受。尤其是老一辈的居民——他们是上个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出生的——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工程师和船员们利用洛波特技术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够得以解决。这些全部要归功于SDF－1号降临地球后带来的技术进步。城市某一部分的景观甚至利用影像增强技术被创造出来。有些人把这种幻象称之为电影屏幕，但现在大多致已经把它当做真实、互动的都市景观了。而且，在地球上没有哪座城市敢于夸口说它的哪一座公园比得上麦克罗斯中心公园的，在那里你根本不用坐在长凳上仰望星空，因为你就是坐在星空之中。

　　三名VT战斗机飞行员离小白龙不到几个街区的距离了，这时几辆平板卡车正运载着战损的变形战斗机残骸从市区轰隆隆地驶过，这些废料将来都要重新循环使用的。由于缺乏原材料，SDF－1号必须对所有的物品进行循环利用。

　　瑞克看了看他的新同志，并留意了他们对刚从眼前经过的战斗机残骸的反应。他沾沾自喜的情绪顿时一扫而光，飞行员也在循环，他告诫自己。

　　“这就是战争的本质。”瑞克指了指那堆废铁说道。

　　“我可不想就像他们那样完蛋。”麦克斯说。

　　贝恩接下去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有我在，你们俩什么都不用担心。”

　　一句还没想好的责备正要从瑞克中尉唇边脱口而出，但他还是决定由他去。他本人很快就会发现这句话远远不是说说那么容易。

　　战争的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一口咬住，然后再撕成碎片。你惟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作战，并希望胜算在你这一边。

　　“幸运”对于天顶星人来说相当的陌生，在他们的语言里根本没有这样的字眼，他们的拥抱也丝毫没有那层心理学上的含义。

　　凯龙刚刚经受了一场挫败。在偶然和几率面前，你根本就无法预测。他之所以战败的原因就是完全听命于布历泰而漠视了他的本能。这种事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敌人很狡猾，他们的战术很难预测。不管在哪儿向他们发起攻击，他们肯定会后撤；在可以依靠佐尔战舰上的强劲火力发起攻击的安全地带，他们却坚持依靠小型战斗机。而最糟糕的是，他们似乎比谁都更珍惜生命。或早或晚，他凯龙就能尽情地向微缩人施加恐惧和死亡的压力了。

　　他又任命了一个副指挥官取代戈尔，那个可怜的家伙由于没能发现做缩人的反击手段而被彻底困住火星的废弃基地之下，再也回不来了。他的二把手那张平淡无奇的脸此刻已经显示在凯龙司令部内的显示屏上。

　　“不过，大人，”他的副手说馗，“布历泰指挥官对我们私自投入进攻会有什么反应？他已经明确下令——”

　　“别理他！难道你敢质疑我的权威？”

　　“遵命，大人！”他行了个礼。

　　“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对付那艘飞船。现在你们给我听好了：布历泰在这个战争游戏里给我们下了不少条条框框。是他的命令导致了我们的失败，这让我感到耻辱。不过，我们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即便是耗尽天顶星舰队所有战舰上的每一个零件，我们也要抢到那艘飞船！”

　　SDF－1号的舰桥上静得出齐，这对于克劳蒂娅·格兰特来说更是如此。飞船在外太空围绕火星飞行差不多有一周了，但这一个礼拜似乎永远也结束不了。在这段时间里．丽莎和克劳蒂娅以及其他舰桥上的机组成员交换了还不到三句话，这一点让这种感觉更加的明显。丽莎身上发生了些变化，即使连克劳蒂娅也无法了解到其中的细节。毫无疑问，这事跟卡尔·雷伯有关。克劳蒂娅认为，就是他把丽莎“监禁”了整整八个年头。对于绝大多数船员和麦克罗斯城的居民来说，这颗红色的星球代表着某种稳定性，但在丽莎看来，它却是条伤痛的轨道．永恒不变地刺激着她的失落感。

　　就在上周，敌人还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妄图把他们困住，不让他们返回地球。然而由于轨道和引力等等关系，返回地球的时机在两周之后才能到达，因此他们仍然不顾一切地待在附近待命。他们利用这段日子保存燃油，维修机械，在时机来临时，他们可以利用火星的重力将战舰引向地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量让火星阻挡在自己和敌人之间；直到昨天，远程侦察器报告，一队数量可观的敌分遣舰队在靠近火卫一的火星内侧轨道上出现。敌人已经把太空堡垒围在了中间。克劳蒂娅对此十分担忧，而丽莎却依然沉默不语，她闷闷不乐，什么忙也帮不上。

　　克劳蒂娅帮她处理了几件手头上的事情，并想了个主意设法驱散她好朋友心烦意乱的情绪：那是张马斯托夫的办公室签发的军官晋升名单，瑞克·亨特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克劳蒂娅轻轻地用左手把那份文件折起来，不过也许心理医生对此推断的结果仅仅是愤怒而已。

　　她悄悄走近丽莎，就在她把名单递过去的时候，她尽量忍住不让自己咧开嘴笑出声来。

　　丽莎把它接了过来，快速地浏览着那一列名字。随着她的目光扫过那个名字，克劳蒂娅看到她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丽莎双手一抓，弄皱了这张纸，然后手掌猛地往雷达显示屏上一拍。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我没法相信！这不可能！”

　　“怎么了，丽莎？”克劳蒂娅还在装蒜，但鼎然不太成功：

　　“你别捉弄我了，克劳蒂娅。你早看过这份名单。亨特怎么能提升到小队长这个位置？”

　　克劳蒂娅轻轻敲了艇她的下巴，“嗯，让我看看。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完成了一项救援任务——”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克劳蒂娅。噢，懊……”

　　丽莎正盯着雷达显示屏，手上不时拨弄着控制开关。克劳蒂娅赶忙朝她走过来。

　　“怎么了？”

　　她正摆弄着一个拨盘，试图弄出点什么东西。“我想可能是刚才拍得太猛了，——屏幕上一片雪花。”

　　“试试切换到备份超载系统．”克劳蒂娅建议道。

　　她照办了，但静电杂点仍然存在。

　　“我得把它接到计算机上进行数据分析，”丽莎说。

　　两位女士等待着系统显示出最终的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她们被眼前的情形惊得忘记了呼吸：这是全频带干扰的信号。

　　“开启黄色警报。”丽莎的话音里又充满了重新找到的热情，“通知所有VT战斗机飞行员归队，并进入待命状态。”

　　明美的生目聚会本身就不怎么样，现在，情况越发糟糕了。然而，突如其来的黄色警报汽笛响彻了整个麦克罗斯城的街道。对瑞克来说，这不啻一道缓刑指令。

　　刚才他带着自己的“军团”赶到会场的时候，饭店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了。除了几十名变形战斗机飞行员和明美店里的常客外，市长和他的亲朋好友也围成了一桌凑着热闹。有时候，瑞克总觉得栾市长对明美作了些秘密的安排，也许她将成为他计划的中心人物，或者成为一件向全世界释放的秘密武器。明美仍然穿着那身紫色的中旧传统紧身上衣，她像蝴蝶一般在一张张饭桌前穿梭，俨然成为了全场的中心。瑞克的迟到令她根生气，更糟糕的是，他忘了为她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她很快注意到那枚崭新的中尉徽章，但才一转眼，她就注意到了害羞的麦克斯，没过多久，她就在他的吉他伴奏下唱起了歌。就连市长也没能帮上他什么忙。走过瑞克身边的时候，他还神秘兮兮低声警告他别让明美在他的视线中消失——“看来他会被你的下士抢走哦，瑞克。”——听那口气，几乎他瑞克可以影响得了她的行为和去向似的。

　　瑞克立刻变得孤僻和郁郁寡欢，即使明美旋转着经过他的桌旁或是在屋子的另一头冲着他眨眼示意邀他出来共同表演节目的时候，他也依然一言不发。整个下午，瑞克都坐在温和醉人的低度酒旁边，眼睛盯着地面。

　　然后，警报声终于响了。

　　这时候，所有的飞行员都呷下杯里的酒朝门外诵去，只剩下明美孤零零的一个人。她的歌还没唱完。她的舞台也被战争夺去了。甚至连瑞克也不再纵容她的娇纵任性，他再也不会被她的天真和质朴打动了吗？他想跑到她跟前，向她许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她的梦想也会一一实现。然而，现在他所能答应她的，至多不过是把为她准备的礼物带给她而已，他用手绢擦去她脸上的泪珠，她用双手兜住他的脖子给了他一个充满感激的拥抱。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瑞克？”

　　他挣脱了她的拥抱，麦克斯和贝恩早已在六角形的门廊里呼喊他。向他打着手势示意快些动身了。毕竟，战争是不等人的，他们马上就要面临着一场恶战了！

　　“快，中尉，我们可不能让敌人久等呀，对吧？”

　　瑞克瞪着贝恩，心里突然冒出一股想掐住他脖子的冲动。是的，他想，我们不能让他们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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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该好好研究一下凯龙屡战屡败的原因了。每一次，他都没能获胜，可他到底是不敌地球人的防御部队，还是因为受制于自己的指挥官而落败呢？从记录上看，有好几次他已接近了成功的边缘，胜利甚至唾手可得，可为什么在最后关头，他却勒住了缰绳？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与会的专家意见非常不统一。戈登（以及他的几位心理历史学门徒）相信多尔扎和布历泰对格罗弗产生了严重的判断失误，他们认为格罗弗宁愿毁掉这艘飞船也不会让它落到他们手里，，他还试图说服大家，让他们接受这一观点。而且，艾克西多本人也有过如下陈述：“……天顶星人的高层在是否应该主动与人类展开接触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这个特殊时段．有一种不可预知和无法想像的力量在推动着指挥官们做出这样那样的决策，多尔扎、布历泰，甚至阿卓妮娅（她做出这样的决定有自己的特珠原因）都在无意识地模仿一种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情感体验。‘为了天顶星人无尚的荣光’，这段口号已经变成了历史名词。”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瑞克，贝恩和麦克斯三人构成了新组建的黑色小队，他们奉命负责第四象限的防御任务。那块区域就在太空堡垒附近，但却远离战斗的中心，这让迪克森很不满意。他急切地要冲到最密集的战团中去。

　　就在他们的下方，骷髅小队、朱砂小队以及其它战斗部队和敌人的战斗囊正打得火热，战火正在SDF－1号和火星之间蔓延。他们正处于有利的高度，就像趴在摇篮里的猫眯。，只要瑞克愿意，他随时可以猛扑下去，激光武器射出死亡的球形闪光肯定能杀他们个措手不及。通过空中通讯网络．他能把绝大多数战斗通讯听得一清二楚。看来我们的小伙子们已经快把敌人赶跑了；真的是这样，爆炸的闪光也显示出战斗囊正在后撤，它们已经被逼退到了行星的边缘区域。

　　交织的战火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在减弱，瑞克甚至开始怀疑VT战斗机群是否在恪罗弗的命令下钻进敌人的陷阱．也许真实情况比这还更糟糕。现在，他已经收到针对航空母舰的安全而转入防御态势的命令。尽符如此，迪克森还是跃跃欲试地想要出击。

　　“我们就不能跟着爽快一把？”他有些想不通。

　　“我们必须执行命令。”瑞克直截了当地回答，“现在，你们跟紧我，保持警戒。”

　　在SDF－1号的舰桥上，格罗弗正盯着危机警示屏上来来往往的变形战机和战斗囊。默默关注着战局的发展。敌人卫有了新的花招。这次，他们没有像以往那样攻击太空堡垒本身，他们飞得远远的，似乎在担心飞船的主炮已经修好随时会送他们上西天。一定是这样，格罗弗想。可是看得越久，他的疑虑就越大。敌人并末从战场抽身而去。格罗弗兴致盎然地摇摇头。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了大傻瓜？很显然，他们正把VT战斗机群诱离太空堡垒，以便实施第二次打击。

　　他正待发出回撤的命令，刚刚收到的数据就证实丁他的预感。

　　维妮莎喊道，“敌人的战斗囊向战舰躯干部位发起进攻。”

　　格罗弗立刻召集角斗士机甲部队，并要求朗博士将能量护盾的主要防御区从战舰的双臂移到主炮所在的舰尾部分。第二渡敌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在第四象限早已有了防备，他们一头撞上了正在进行防御性巡逻的亨特黑色小队。这一区域的影像刚显示在屏幕上，舰桥机组成员就作好了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的准备。

　　瑞克收到了舰桥发来的通讯信号，没过多久，他的雷达显示屏上就出现了敌人突袭小队的信号。

　　“他们上来了，”他告诉麦克斯和贝恩，“这帮家伙搅黄了我们的舞会，看我们怎么收拾他们！”

　　在舰桥指挥中心的雷达屏幕上，三位飞行员驾着变形战斗机迎向来势汹汹的战斗囊。它们的距离仍然远得无法用肉眼看见，但瑞克还是很快就发现了针尖大小的爆炸闪光和激光武器轰击的信号特征。

　　就差那区区的一毫微秒，激光束就会击中他们。瑞克命令手下开始作规避机动，以减少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的概率。战斗机上的部分线路已经被炮火灼伤，但不碍事。

　　现在，他们看到了敌人的战斗囊：大约只有十多架敌机，其中还包括一台指挥官型。他们疯狂地发射各式武器，杀到了第四象限，而黑色小队的成员们早已严阵以待了。

　　“我从外侧包抄它们，中尉。瞧我的！”瑞克听见贝恩如是说。

　　迪克森放出几枚寻热导弹打算从敌群中脱离，可它们却看穿了他的把戏，两架战斗囊一左一右地跟在他后面，构成一个致命的锥形，死死咬住不放。

　　“甩掉在你七点钟位置的敌机，贝恩。”瑞克冲着通话器喊道，

　　“别卖乖了，它们正用交叉火力封你的去路！”

　　迪克森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麻烦大了，他慌里慌张地呼叫寻求帮助。那两架战斗囊简直就在他的头顶上。它们正瞄准他的推进器模块倾泻着能量粒子束。在这种情况下，变形战斗机顶多只能支撑短短的几秒钟，然后．它的结构模块将会变形、破裂，最终炸成碎片。如果还脱不了身，贝恩就会被活话烧死的。

　　瑞克加大了尾部推进器的功率，一架战斗囊立刻就落在他的十字准星里。他放出两枚导掸，它们立刻钻进战斗囊的薄弱部位——座舱和球形机体的接合部。舱门被炸开了，珍贵的空气立刻泄漏得一干二净，他看见里面的驾驶员正狂暴地乱抓乱挠，很快，这个毫无生机的物体就成为了战场上漫无目标的漂浮物。

第二架战斗囊还在向迪克森开火，但那个飞行员已经意识到自已落了单，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开溜了。

　　“我总算没让你被它们烤焦，贝恩。以后我说话的时候你得老老实实地呆在后面！”瑞克一边大声喊，一边把那个鸵鸟形的怪物套进了瞄准镜光环，“还不快点！’’

　　他的大拇指按住操纵杆上的扳机．两枚导弹又从挂架上飞了出去，跟上了战斗囊并把它炸成碎片。

　　正当贝恩向他道谢的当儿，瑞克四处寻找麦克斯的踪影。看来他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瑞克很快意识到。麦克斯正处于战斗的核心。

　　下士已经把战斗机切换到了铁甲金刚模式，用他的加特林链式机炮把战斗囊一架一架地送回了老家。他的规避机动相当特别，就连瑞克都不曾见过。麦克斯把变形战机倒拉了个筋斗，这个动作在瑞克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他曾经听说不少飞行员过不了阿尔发状态最终放弃努力的传言，但从未亲眼见过眼前的这番情形。

　　“你看他的动作！”战术空军网络里传来迪克森的叫喊。

　　就像在后脑勺上长了第二对眼睛，麦克斯的第六感像为他增添了第二套视力……敌机根本近不了他的身边。他终于消灭了参与围攻的最后一架敌机，瑞克也忍不住向他表示祝贺。

　　“很高兴能帮上忙，”通话器里传来谦逊的回答，“现在，我想请你们看看我在飞行学校里学到的技巧。”

　　瑞克惊呆了：就在进行空中机动的时候，他还能用清楚的条理和流畅的语言向贝恩和他进行讲解！在这种条件下操控复杂的变形战斗机武器系统本身就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他不但完成了这个机动动作，竞而还能够说得出话来！……不过这就是麦克斯，他从头到尾做了两遍，把每个动作要领都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把敌人引进来，然后猛地翻转机身，加大推进器的功率，这样他就能把武器对准敌人的要害部位，一击必杀，两架战斗囊已经应声而亡，第三架则无声无息地飞过瑞克的身边。

　　瑞克的下巴垂了下来。

　　“这个动作名叫‘福克佯动’，”麦克斯说道，“你可以用它把敌人绕得晕头转向，等它们开始寻找你的位置的时候．你已经绕到了他们背后找到了敌人的弱点。”

　　丽莎·海因斯的影像突然出现在小屏幕上，她没有给瑞克留下一丁点反应的时间。他看着麦克斯眼花缭乱的动作，并把他的心得体会默默地记在心里，一边为两个初出茅庐的飞行员胡乱编了个借口。

　　也许这就是身为高级军官的优越之处吧，他想。真是一团糟。身为军官，你可以因为手下人的错误而责备他们，但成功和胜利的功劳则完全属于你。

　　凯龙正坐在他的指挥官型战斗囊里观察着战斗的进展。牵制战并未取得他原先期盼的效果，但它还是打开了太空堡垒防御周边的几个漏洞。大多数微缩人的战斗机已经被诱饵调离佐尔的战舰，这几架残余的战斗机很快就会被消灭。负责进行第二波攻击的小队的主要目标就是拔掉黄蜂尾巴上的刺——破坏SDF－1号上的主炮。现在对他们发动阻滞攻击的敌方战斗机也被消灭得差不多，放手对飞船进行突袭的时机已经来临。凯龙手下的特别精英突击队将袭取太空堡垒，并彻底结束这场游戏。

　　这一切简直是太容易了。

　　从他的头戴式耳机里，瑞克听见了丽莎·海因斯的声音。

　　“敌军已经突破了我们在第三象限布下的防线。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黑色小队长，”

　　“我们马上就赶到。”瑞克回答道。

　　贝恩再次冲到了前头。为了节约时间，他拼命开火，但根本没有效果。瑞克警告他。叫他别浪费弹药。而麦克斯却在这个空档敲掉了跟在瑞克后面的两架战斗囊，还问瑞克在不浪费弹药的情况下开火是否合适。瑞克没空理睬他的玩笑，命令麦克斯和贝恩分开，希望他们能够像楔子一样打进敌人的突击队内部。

　　在SDF－1号的甲板上，只有寥寥数台密集阵武器系统和近距离火炮能够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而它们中的大多数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毁灭者和角斗土等各型机甲的残骸从船体上漂过来，就在他们走向消亡的同时，金属碎片上还闪着火花。

　　瑞克已经伸出手去，扳下了B模式的拉杆，把他的战斗机切换到守护者的模式。他看着麦克斯的战斗机，只见那架战机的机翼完全向后收拢，最终全部收进了机体。接着，整个起降系统和整流罩，包括机尾的两具推进器也向后、向前收起，最终停留在座舱模块下部。推进器后护套呈V字型凸起，构成了铁甲金刚的双足，机身的下腹部则分成两个部分，伸出两条手臂，金属巨拳从装甲隔舱里伸了出来。在机甲内部，麦克斯的座椅已经沿着轴线升高到相当高的位置，飞行员的位置也移进了铁甲金刚的头部结构之内——就在一分钟之前，着陆装置上配备的激光炮对他们来说还是空想，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瑞克自己的战斗机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微微有了些反直，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身上的螺丝拧紧。

　　变形之后，黑色小队的三名成员都脚踏实地地站在SDF－1号的船壳上，他们手持加特林机炮，防备敌人的战斗囊发起突袭。

　　贝恩牢牢地站在甲板上，他看着鸵鸟状的敌机逐渐逼近，不觉高声地沮咒起来。起先，他正站在一台损毁的密集阵系统旁边，他的枪口举得老高，但却不由自主地向外迈着步子，朝来犯的敌机胡乱扫射。不料一道火力从背后击中了他，铁甲金刚彻底摔了个仰面朝天。瑞克退缩了一下，赶忙通过网络看能否和他保持联系。

　　“贝恩，休还活着吗？”

　　迪克森微弱地应了一声，他受了伤，但还是在这可怕的一击中幸存下来。

　　瑞克赶忙跟过去帮忙，这时，几架战斗囊出现在战舰远方的地平线上。加特林机炮里射出的高密度的贫铀弹头立刻撕碎了两架敌机。另外两架敌机盲目地放出一簇火箭，激起一道道浓烟，但丝毫没有起到效果。然而那架指挥官型战斗囊带着它们又冲了上来，看架势像是要展开一对一的决斗。这是瑞克在同一天里第二次亲眼目睹如此不可思议的机动动作。

　　指挥官型战斗囊的外形和普通型号不太一样，它的躯体部分不是球形的，两脚以上的部位比较修长，有些像鱼，在它两侧的机械臂装有一种称之为“臂枪”的武器，在胸甲的正前方，还有一具明显突出的火炮。凭借这些装备，它躲过了变形战斗机发射的所有炮火。那个驾驶它的飞行员也十分了得，他简直能看穿瑞克的思想。这时一架战斗囊跃升到指挥塔上空，落在了他的后方；瑞克立刻转身反击，但敌人早已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并猛扑下来，两只脚爪前后晃动，猛烈的火力顺着甲板向前延伸。

　　瑞克的战机挨了几炮，主要都打在躯干部分，接着他转过脑袋看了看铁甲金刚左臂被弹片削平的一块地方。瑞克用思维控制住受损的战斗机，单膝跪在甲板上，他的对手也跟了过来准备结果他的性命。马上就要见分晓了。他让铁甲金刚站起来，抡起那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链式机炮奋力一击。他成功了，鸵鸟形的怪物被打飞到半空，它高速旋转着，最后坠毁在飞船表面。随后端克又用机炮干掉了一个。

　　两架战机面对面地在两百米开外的距离上对峙着——这是一场典型的西部风格的决斗。瑞克狂暴地对着控制器一阵猛敲，试图尽可能多地把能量从变形系统转移到主要攻击武器上，但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起到效果。透过铁甲金刚座舱外部的面板，他死死盯着敌人的指挥官型战斗囊——它抬起了那只尚未受损的手臂上的炮管正准备开火……

　　在天顶星军队的旗舰上，布历泰突然得到消息，针对SDF－1号的攻势正在进行，这是对他最直接的抗命。他风一般地冲出自己的居室，来到气泡形的指挥所。艾克西多看着光束在投影区放出的图像，厌恶的表情在他脸上越来越明显，他已经等待有一会儿了。

　　“看来我的担心是对的，指挥官。凯龙又一次自作主张把事情搅得一团糟。”

　　布历泰双手叉腰站在原地，投影区传输的爆炸闪光映射在他的金属面罩上。

　　“这就是凯龙对战争游戏的理解？”布历泰对此嗤之以鼻，“这个鲁莽的家伙竟敢再次违抗我的命令！”

　　“我建议立即把他召回……再这么下去，他会把飞船彻底捣毁的。”

　　“这个笨蛋，我早就警告过他。”布历秦转身走开了，“使用中和系统，不要顾忌对这群突袭部队的太空导航系统造成多大干扰。依靠这种方式，我们就能跳过凯龙。让部队直接转入防御。”

　　艾克西多赶忙走到中和系统控制器前，“指挥官，中和系统随时可以使用。”

　　“去做吧！”布历泰冲着屏幕吼道。

　　警报灯在SDF－1号的舰桥上闪个不停，传感器也接收到能源系统传来的异常读数。太空导航系统和工程部门也汇报，飞船的推进器出现危险的波动，从初步现象分析，它们很可能已经失控。

　　与此同时，就在飞船的外表面，凯龙已经瞄准了瑞克的铁甲金刚。

　　这位天项星指挥官突然发觉，战斗囊已经不受他的指挥，同时还发出异乎寻常的动力。他立剡明白发生了什么：布所泰在召唤他回去。他已经这样地接近了胜利的边缘，这个傻瓜竟然要把他召回！现在，他什么也干不了，中和系统甚至锁住了战斗囊上的武器发射机构。这个幸运的微缩人飞行员看来能够活过这一天了，凯龙自言自语地说。

　　与此同时，指挥官型战斗囊也极不情愿地从佐尔的战舰外表一跃而起。他甚至看到那架铁甲金刚摆出个姿势，抬起丁脑袋，显示出惊讶和不解的神情，从这种机械的表现，有时候能够看出操控它的飞行员的实际心理反应。

　　瑞克后来阐忆起他当时的感受，那是一种眩晕后的麻痹，一时间他竟然动弹不得。

　　任务结束之后，大家在简报室里都汇报了相同的事情：敌人的战斗囊突然停止了攻击，全体跳跃逃离，看样子他们是收到了某种撤离信号。

　　朗博士正对着刚刚收到的异常读数做出各种假设，格罗弗舰长则苫苦思索着敌人为什么突然取消了进攻。

　　而与此同时。在乱哄哄的普罗米修斯号航母山部的大厅里，亨特中尉和他的两个新兵却正在做着另外一些事情。

　　百恩的脑袋上缠着绷带，刚才敌人的炮火击中了他的战斗机，下士肥大的脑门上也因此重重地挨了一下子。不过从好的方向考虑，这是他作战勇敢的实际表现。而麦克斯却恰恰相反，他至少击落了九架敌机，正处于极度的自我满足当中，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那些大人物可能在一夜之间因此而把他从下士提升为将军。

　　尽管他仍然为亲眼见到麦克斯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而感到惊讶，但瑞克却发现，在自己对这个新伙伴的敬佩之中还夹杂了一丝嫉妒。不过他已经很太疲倦了，懒得仔细考虑这些事．剩下的精力只够他勉强回到自己的宿舍而己。他甚至已经在设想爬上自己的铺位美美踵上一觉的那一刻了。

　　一个钟头之后，他终于来到了自己的房门口。他摸索着打开电灯开关，一脚踏进屋子，眼睛就紧紧盯住了那封躺在床上的邀请信，那颗红心仍然封在开口处，还没被他撕开。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句：明美的生日礼物！对他来说这真是一场恶梦，和驾机升空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忘了装载武器弹药没什么区别。

　　瑞克开始烦躁起来，他在屋里踱着步子，回忆记在脑子里的那份早已构思好的礼物备选清单。送什么好呢——鞋子，首饰，还是服装？他看了看手表：已经十点四十分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但还是下决心要试一试。

　　他乘着空无一人的单轨列车来到了麦克罗斯城，他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街道，希望能找到一家没有打烊的商店。每走一步，他都在诅咒该死的EVE小组，自从他们捣鼓出那些人工的日出日落的景观之后，城市里就开始实施每天二十四小时的作息制度了。现在已经是半夜三更，要是能碰上一家出售汉堡包的小摊都要算他的运气。突然，他一眼瞄到角落里有台机器人售货机，他立刻向它发出召唤。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可恶的家伙转过来看了他一眼之后竟然逃之夭夭。对于眼前的这一幕，他敢发誓全都是真的。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他一边跑一边问自己。一个人追着一台拟人化的机器售货机在麦克罗斯城深夜冷清的街道上跑过了好几个街区。瑞克呼喊着，恳求着．最后终于忍不住恶狠狠地诅咒起它来。然而这台机器最终还是成功地把他给甩脱了。

　　他终于稳住呼吸，朝明美家的方向走去，她就住在小白龙饭店的楼上。他得向她做出解释——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告诉她实话：因为忙于和敌人作战，他实在抽不出时间为她采办生日礼物。

　　当然啦，她也有可能已经睡着了。也许他应该先溜到她家的阳台底下，看看屋里是不是还亮着灯，然后再做进一步打算。

　　就跟事先得到暗示一样．她竟然走到了窗前，一眼就看到了路灯下的瑞克。她打开通往阳台的门。呼喊着他的名字。

　　“瑞克，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的。”她看了看手表，“给你五分钟。你带什么给我了呢？”

　　他开始语无伦次地乱说了：“啊，你瞧，明美，你的礼物，你知道，我本来打算……嗯，我的意思是，以前我……”

　　她笑了。“得了，瑞克，别紧张。你送什么给我都没有关系，心意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把它抛上来吧，快点。”

　　瑞克做了个很无助的姿势，手臂垂到了身体两侧。可是他的右手碰到了一个东西，那个装着英勇勋章的盒子正揣在他的裤兜里。他把盒子掏了出来，就着街灯仔细端详。

　　军方高层把勋章颁发给他，就是为了凸显他的功绩。在附带的文件上还写着如下字句：

　　你是找们中的特殊一分子，在这场战争中，你表现优异。光荣地戴上这枚勋章吧，你将成为战友们的榜样。

　　为什么不把类似的真心话告诉她呢？把这枚勋章送给她，就等于告诉她：对于他来说，她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在战场上的英勇厮杀全是为了她的荣誉，她是他动力的源泉。是他倾吐的对象，是他回家的目的。

　　他啪地一声合上盖子，自下往上地把盒子向她抛去。街灯太暗，他看不清她的脸，因此也无法判断她的反应。

　　片刻的沉默差点让他失去了勇气。可刚一开口，瑞克就从她的嗓音中判断出她并不是在惺惺作态。

　　“瑞克，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接受，这真是……”

　　“我希望你能够收下，明美。它——它能够替我说出一些我无法表述的话。请你接受它。”

　　她把小盒子贴上了自己的脸颊，“非常漂亮，我很喜欢。”

　　瑞克笑了，“生日快乐。”

　　她向他抛了个飞吻，挥挥手向他告别。

　　直到楼上的灯光熄灭，瑞克才转身离去。

　　走在麦克罗斯城清静的街道上，他感到既平和，又愉快。远处传来狗吠声和老百姓隐隐约约的笑声，真正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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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生命中，竟然有那么多惊喜接二连三地发生，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好运会这样接踵而至。可是，如果我告诉他们自己曾经身陷超空间跃迁的进程并困在太空船的深处。麦克罗斯城的老百姓又会怎么看待我呢？现在琳娜婶婶和马克斯叔叔的餐馆生意非常好，甚至市长先生也常到那里用餐。我刚写好了三首歌：《我的男朋友是飞行员》，《怯场》和《陷入爱河》。我的舞蹈教练和声乐老师都说我的进步非常大，我甚至还打算报名参加“麦克罗斯小姐”的竞选表演呢！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梦！……现在，我生命中惟一的牵挂大概就是瑞克，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我欠他的太多了，真的；可是他总希望我成为自己永远也不愿意担当的角色：一个忠实的女朋友。也许有人会满足于生活在他的庇护之下，可是袁也有自己的理想要去实现！

　　                                  ——摘自林明美的日记





　　作为麦克罗斯城的市长，托米·栾总有忙不完的事。自从超空间跃迁起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内心就潜藏着一种忧虑，他害怕有一天，人们会从集体震惊的休克状态中清醒过来，爆发一场大规模骚乱，但这样的事情却并设有发生，也许人们早已习惯，经历悲剧。开始是长达十年的全球内战开始，最后又是SDF－1号从外太空降临地球，为人类带来了地球之外存在生命的证据，但不管怎么说，从一开始，麦克罗斯的居民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群体。

　　托米·栾是第二批来到麦克罗斯岛的居民。第一批人员主要由科学家和新成立的世界统一联盟派出的军方代表组成，他们有朗博士和他的科研小组，格罗弗，福克，爱德华上校，以及超级航空母舰克诺莎号的部分船员。随着重建飞船——“星外来客”，那时大家都这么称呼它——的决议得以通过，无数支攻关小组纷纷迁进了进个小岛，他们才是麦克罗斯城真正的创始人，栾正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技术特长是大型建筑工程规划：桥梁，摩天大厦，以及医院——但他始终都没有找到什么像样的活干。后来全球内战结束了，建筑业进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时期。和很多同行一样，栾也需要找份好工作。他申请在麦克罗斯计划中获得一份工作，并得到了批准。他收到了一份秘密的许可证，自从踏上岛屿的那一刻起，他就负责为技术人员和后勤小组构建住房。

　　随着SDF－1号的逐渐成型．麦克罗斯城也初具规模了。为破解和应用洛波特技术原理而开展的计划最终变成了大家竞相努力工作的奋斗目标，麦克罗斯岛也成为在常年的战争中饱受打击和不得志的各个学科专家、和平主义者以及理想主义者的天堂，除此之外还有罗素的军方小组，为他们服务的工程建筑人员和农民，以及娱乐业等不同行业的人群。

　　托米·栾建成了麦克罗斯城，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因此，当麦克罗斯岛建成一座城市并预备选举官员时，托米·栾获得了大多数选票。四年之后，城市的人口超过了十万，托米·栾依然高届得票榜首位。

　　现在，离超空间跃迁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可托米·栾仍然掌管着这里的一切事务。事实上，整座城市，以及市内的大多数居民都能够获救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奇迹，而后来在城市内部的新气象就更不用提了。在一段时间里，市民们总感觉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天花板下面，粗大的管道在头顶上纵横交错，地平线上是一片舱壁，飞船内部的各种怪声还不时传入市区。战舰内部的空间至少可供50，000名幸存者生活起居，但群体幽闭症很快就蔓延开来。

　　当SDF－1号遭受未知敌人的攻击以及第一次模块变形开始的时候，灾难终于降临了。但老的麦克罗斯城很快变成了过去，人们又对新落成的城区啧啧称奇。这座构建在第三层甲板并向上延伸到空港穹顶的城市和在地球上的其他大都会一样应有尽有——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区里有大马路（还有小型山丘），也有商业街，电动轿车和卡车，还有单轨列车和电梯系统．还有几家影剧院、游戏机房、圃形剧场，甚至尤线电广播台。工程人员还研发了EVE系统——就是增强影像模拟的缩写——通过它能够模拟出蓝天、日出和日落的情景。再过几天，麦克罗斯电视台就要进行首播了。

　　不过惟独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新闻。

　　只有战报、出生和死亡，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值得一提的犯罪事件，也没有交通事故出现，更没有腐败。这是一块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地方，有恐惧、有惶惑，但擞有乐趣，也没有刺激。

　　是简·莫莉丝的人让托米·栾想到了举办麦克罗斯小姐选举庆典的主意，而上而的那些，就是他想开展这项活动的根本原因。

　　由于超空间跃迁的缘故，简·莫莉丝本人．她的媒体，她的经纪人，她的公众形象代理，所有这些整天围着这位好莱坞明星转的人群也成了麦克罗斯城的全天候居民。当时她刚刚完成了在各地进行的巡回表演，赶到麦克罗斯岛参加启航日的庆典仪式。

　　现在，麦克罗斯城又恢复了原先的境况；对于莫莉丝来说，甚至比以前还多了一个表演乐队，两个摇滚乐团，两个喜剧演员和三名歌手——是莫莉丝的小圈子为这个热闹的庆典活动出的主意，这完全出于他们的热情：麦克罗斯城需要一些激情，一场精彩的电视台开播仪式要远远胜过满是漂亮女人的乏味戏剧。为了这个项目，整个麦克罗斯城开始运转了，然而，莫莉丝的人并非只是为了办好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选美庆典——他们比谁都清楚，让他们的大明星穿着泳装和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同台竞技会有怎样的结果。不过这种选美性质的竞赛往往更注重于选手个人对现场气氛的拉动和当地居民的爱好与品味，根据他们的估计，简·莫莉丝将在比赛的最终获得这项桂冠，这也是大家都能够欣然接受的大好结局。

　　市长耐心地听他们把这个计划前前后后地介绍清楚，但他自始至终都役有动摇自己的想法。真是个可怕的想法：现在居然需要鼓舞麦克罗斯城的士气了——他们得用一个与战争不相关的主题来实现。不过，他也看穿了那些人的动机：事实上，对于简个人来说。她和城里的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区别。她也想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以保持整个城市的良好氛围。但是作为一名演员（即便是位名演员），在一个没有电影的世界里，除了回忆自己的过去，她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现在，SDF－1号早已跳出了发射场，并开始了一场回家的长途旅程。作为一件相当重要的财产，他们现在该好好考虑一下简·莫莉丝的未来了。即使他们马上能够回到地球，原先的那些听众们已经毫无疑问地忘记了她的存在，因此．除非简·莫莉丝能够带着50，000名观众选举出的诸如麦克罗斯小姐之类的头衔返回地球，否则她的星途就将从此黯淡下去，并错过取得个人发展的一切机会。

　　从公开宣传角度上看，简·莫莉丝当然要成为宣传的焦点。然而托米·隶却不愿意见到这件事情发生，简·莫莉丝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荣誉和财富；而且她的形象是负而的，她仅仅代表了过去更为重要的是，她并不是麦克罗斯城里的原住民。不，麦克罗斯城需要的是一个属于他们自己、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偶像，而不仅仅是某个有名无实的、能够表现出冒险精神和胜利希望的年轻女人。

　　莫莉丝的小团体仍然在推销他们的计划，但他们无从知晓的是，市长已经选中了最终的胜者。她将是最完美的！他告诉自己。并不仅仅因为她具有适合的背景和血统，俏丽的容貌，以及良好的天赋，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小小的年纪，她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人，在飞船的底层，她和她年轻的中尉朋发经受了两个礼拜的独立生存考验；在她的鼓励下，她的家人重新开张了战舰上的第一家餐馆——小白龙；而且所有的飞行员都非常喜欢她。是的，她是最完美的，市长大人定下了最终人选：

　　林明美，麦克罗斯小姐！

　　端克和明美正在吃午饭。这是一家位于麦克罗斯城的上层名叫“纷繁”的大众化餐馆。就在这里，她把自己参加麦克罗斯小姐选美比赛的事情告诉了他。这两个月以来，他们两人时常会面。不知什么原因，敌人已经很少袭扰了，战舰也顺着预定轨道行驶，预计再有六个月左右就能够回到地球，从总体上看，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现在，瑞克还是首次听到关于此类竞选已重新拉开序幕的确切消息，对此，他一言不发。和她在一块分享关于洛波特防御部队里发生的点点滴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而现在，她却处于成为整个SDF－1号所有乘员的公共财产的边缘！

　　“瑞克，别这样。”她对他的沉默作出了回应，“市长先生没和我商量就把事情给定下来了。而且，你自己也清楚这对我有多重要。”

　　“你到底是什么，他的秘密武器吗，或者是别的什么？我是说。我们俩之间又算什么，明美？我……噢，算了我自己也搞不清说了些什么。”

　　她把手从桌面上伸过来，握住了他的手，“听着，瑞克，你会在会场为我加油吗？你和罗伊，还有那些飞行员？我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帮助，”

　　看着她蓝色的跟睛，他感觉愤怒正在离他而去。他微微一笑，地也跟着笑了。

　　“那还用说，我一定会去的。那天晚上轮到我们待命巡逻，不过罗伊会想办法解决的。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获得竞赛的优胜。”

　　“你真的认为我有机会胜出？”

　　“你当然会赢，”他告诉她，“你是我们的秘密武器，难道你不知道吗？”

　　瑞克离开餐馆之后，明美又给自己要了一些茶水，出神地望着麦克罗斯城试验期间的蓝色天空。当然会赢。她陷入了沉思。也许是真的，只要地能够拥有大家对她的信心就不难。市长就是这个意见，从他对整个事情的态度上看，似乎她已经赢得了这场竞赛。他帮了她不少忙，还询问她是否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新的服装和竞选用品。然而和希拉里·洛克维尔、肖恩·布莱克斯通这样类型的女孩同台竞技，她会有多大机会呢？更别提简·莫莉丝了！嘿，，简·奠莉丝可是她的偶像啊！

　　明美把手放在大腿两侧，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格子呢学生裙、运动外套和领结。她看着自己的模样，觉得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有着离奇梦想的小孩。一个时常需要关心和鼓励的小孩，她又怪自己产生了这种想法。她的脑瓜子里有两种思想在交战：一边是软弱、害怕和自我怀疑，另一边则是自己一贯保持的魅力——活泼和自信。前者无法支撑起自己能够取胜的梦，而后者却把这个梦想视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这还不够吗？她问自己只管去参加选美比赛，和她仰慕的佳丽们一道同台演出，不就已经很满足了吗？

　　可最终的答案却是：不！

　　麦克罗斯的圆形剧场（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它为“星空穹顶剧场”）位于密封状态的城市的一个特大型货舱边缘。早在设计这个剧场之初，洛波特工程设计师和技术人员就考虑到要把飞船底下这个先天形成的穹顶状凹陷结构和能直接从建筑物顶部望到的宇宙星空利用起来。最后的成型物就是这样一个飞船上人见人爱的接近于全露天的大型剧场。星空穹顶剧场相当大，它能够容纳30，000人同时观看演出，可就在选美表演的那天晚上，剧院里竟然找不出一个空位子。

　　为把摄影机安在镜头覆盖面积最大的位置上，麦克罗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费了不少力气和时间。如果一切都接计划进行，剩下的20，000居民就可以在商店、住所或者最近刚刚在全域的各个地段安装的路边显示屏上收看到现场直播。

　　主持人叫隆·特伦斯，是个相当棒的专业人员，他在全球内战期间主持了数不清的后方慰问演出，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当初，特伦斯也是被请来主持SDF－1号的启航日庆典的，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被太空折叠带到了这里。在七名评委当中包括了马斯托夫上校和格罗弗舰长，报社的主编，一名前广告公司执行经理，以及三位市政府委派的官员；然而这七个人都相当拘礼——他们将要应付选美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在众多佳丽中圈定进入决赛的名单，然而他们都没有最终的投票枉。麦克罗斯小姐的裁决极属于城市咀的每一个人。到场的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一个传感器，在投票时段，它能够搜集和传送相关信息。而在市区观看选举的市民则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几十个投票站行使这项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

　　明美的啦啦队位于剧场中心通道的左边，顺着剧场的中部往后就是整个穹顶。罗伊和骷髅中队的成员们也都在那儿，和他们坐在一块的还有新近组建归瑞克指挥的朱砂小队。其他飞行中队的成员则散坐在这片区域，惟独年轻的中尉没有赶到现场。

　　市长向大家致了开幕词．接着又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技术故障，但这并不阻碍表演按原定计划进行。

　　管弦乐队演奏了一首专门为这欢庆典谱写的曲子，激光束穿透了彩色的烟雾，最终停留在舞台的上方，组成了一排镂空的字母，上面写着“麦克罗斯小姐”！

　　隆·特伦斯又唱又跳地开始了他的出场介绍。帷幕缓缓拉开，二十八位竞争者迈着时装步从舞台后半部走上前排。最终的奖品也同时被展示出来：这是根据协议秘密开发设计的小型风扇推动的表演飞机，它是“最时髦的运动机械……强劲的液氢发动机能够让它达到非常高的飞行时速、而且，它是由伊奇·塔克米本人亲自设计的……”

　　这短短的一段出场让明美感到非常自在。她没有发现，剧场前明亮的舞台灯光的特殊排练位置使她在观众面前尤为突出，当然也许这也只是巧合吧。像在做梦一般，她感到自己比在现宴生话中拥有了更多美好的憧憬。然而没过多久，她们回到了后台，恐惧感却把她牢牢地抓住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她的伴护人员和支持者都在不厌其烦地教她在不同的场合应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表现，可就在这一刹那，那些忠告她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现在，她所能依靠的就只有马克斯叔叔的一句话：“做一回你自己。”

　　正当别人都忙着为选美的后半部分张罗打扮，好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时候，她遇上了简·莫莉丝。

　　这一周以来，明美一直希望能够遇上她，可简的经纪人总是不让任何人接近她。她才是演出现场真正的明星，明美想道。现在她就在这里，坐在她几步之遥和她的经纪人谈话。她真的很漂亮，黑白相间的发带束着金色的卷发，她的腿很细长，上身穿着富丽堂皇的蓝色外衣．上衬红色条纹的丝巾，她的笑容更是迷人，用一笑千金来形容绝对不过分。可就当明美怯生生地走近她的身边，递上自己的钢笔和笔记本请她签名留言的时候，她突然极为不情愿地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原来简比多数参赛的女孩都要老得多，而且要比在电影里的形象明显矮上一截。

　　她正因为某些事情显得很不开心。

　　简的经纪人对她说：“我想他们把你排在最前面是因为你是惟一在今天出场的大明星。不过我已经跟他们谈过，我要求他们把你放在最后作为晚会的压轴戏。”

　　“哦，非常感谢你，玛丽。”简的口气充满了讽刺，酸得能滴出水来。

　　“听着，简，你必须——”

　　“请你别说了！”女明星突然打断了她的话头，“这里不是好莱坞，我向来对外星球和字宙没一点兴趣，更别提陷在这个巨大的沙丁鱼罐头里了！”

　　“可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呢？本来没有必要参加这次竞选的，简。”

　　简只是冷冷地盯着她，“它会随着地域的改变和人气的衰退而丧失殆尽的——你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也许有一天还能够回到地球，但我可不想扮演一个被遗忘的明星的角色——”

　　她抬起头朝远处凝望了片刻，突然发现明美正站在那里。

　　“又有什么事？”简嘀咕着。

　　“对不起，奠莉丝小姐，我是您最最忠宴的影迷之一。我想麻烦您给我留个签名，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她把记事本向前递，“很抱歉，我现在只带着这个，可以吗？”

　　奠莉丝冷冷地看了她一眼，那表情像是突然要掉下泪来。她抢在明美向她道歉之前拒绝了这个请求：“如果你想从一个真正的明星那里获得签名，最好准备一个像样的签名簿。”简·奠莉丝站了起来，和她的经纪人离开了这里。

　　明美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震惊了，但是她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心舞台就发出了集合的信号。

　　麦克罗斯城的交通堵塞得相当厉害，瑞克不得不骑着白行车从宿舍里往外赶。他终于及时抵达了圆形剧场，在场外的看台上找了个座位。他掏出望远镜把焦距对准舞台的入口，刚好赶上明美从大型舞台出口走出来的那一刻。

　　明美穿着一身淡紫色的紧身中国旗袍——这身衣服是她奶奶留下的，但穿她在身上却刚好能够凸显出苗条的身段和修长的细腿。短上装缀着一道朴素的圆领，左肩部位绣着漂亮的装饰花纹，下摆还有一道长长的开口，她的头上戴着一对发网，上面镶嵌着两串粉色的充满中国文化情调的珍珠。在瑞克看来，她简直就像在梦境中那样迷人。她走进聚光灯汇聚的中心点，等待评委提问。

　　“能跟我们谈谈关于这场战争，麦克罗斯城的前景，以及你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吗？”

　　瑞克完全被她俏丽的外表迷住了，以至于没有注意到明美的回答，但很快，格罗弗舰长又提了个与他相关的问题。“你有男朋友吗？我是说，在所有这些认识的、被你当作朋友的战斗机飞行员当中？”

　　瑞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逐字逐句地听着她每一个字的回答。

　　“我想，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这个打算。我认为，拥有一群不同的朋友对我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马斯托夫上校接着问：“你觉得和异性朋友交往困难吗？”

　　明美笑了。“一点也不！事实上，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对我就像大哥哥一样，”

　　瑞克猛地把手掌拍到自己的额头上，大哥哥？仅仅是哥哥吗？！就在这个时候，明美获得了满堂的掌声。他抬起头仰望着那片星空，手上的报纸无声无息地飘落在地上。这一次他大老远跑到这来到底为了什么？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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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不是在一夜之间建成的，但麦克罗斯城却是如此！”

　　                                       ——托米·栾市长

　　要不是举办了那场麦克罗斯小姐的选美，我很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生活道路，接受真理的启迪。本书叙述的就是我的生活之路，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敞开心扉，面对真理，之后我便明白了美貌和荣耀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们只是茫茫宇宙中渺不足道的种子，被天际的神是赋予了形状，赋予了对进化发展的向往，我们是沐浴在神灵圣光下的孩子。

　　                                      ——简·莫莉丝，《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者》





　　当人们第一次要把洛波特战争最终形成记述性文字的时候．没有一个经历过那场战争的编者会忘记麦克罗斯小姐竞选过程中的种种有趣的细节。在记述性文字中时常会出现“讽刺”这个名词，而对于林明美，以及她在这场对抗中将要扮演的角色，这个词则显得过于单薄和温情了。

　　艾克西多再也无法默默无声地抑制自己对微缩人日益增长的兴趣了。新的思维方式正在形成，但天顶星人是不走回头路的，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是他们最主要的行动指针，否则主动权早已落到了睚眦必报的因维德人手中！

　　现在，事态已经逐步平静下来，凯龙被多尔扎暂时驯服了，而多尔扎本人也下达了一道命令，允许他们给予SDF－1号一个短暂的修整期——地球人又一次说明他们这个种族真是外人难以猜测的。

　　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太空堡垒内部竟然在播送令人无法理解的电视通讯信号。因此，艾克西多特地要求在舰桥会见布历泰指挥官。

　　音频和视频信号是通过低频短波通讯广播的，接收效果很差，即便在信号质量最佳的时刻，画面也是断断续续的。尽管他们身形强健、孔武有力，但这位天顶星指挥官和他的参谋却同样感到沮丧和迷惑。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此刻，她正经历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变形过程，这种色彩上的变化显然投有任何的因果逻辑关系。布历泰和艾克西多收回盯在屏幕上的目光，交换，一个困惑的眼神。

　　“‘麦克罗斯……小姐……选举’……这是什么意思，艾克西多？”

　　“从字面上看，我明白每一个单词的涵义，指挥官。不过要串起来看我就无能为力了。”

　　“也许是向他们的总部请求增援吧。”

　　“不可能，指挥官。这么微弱的信号不可能作为求救的通讯手段。”

　　布历泰感到十分焦虑。是因为他轻视了天顶星人传说中记载的重要信息吗？他记得这些信息和徽缩人拥有的一种秘密武器有关，而这种武器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打量，它能够征服一切对他们自身造成威胁的外部力量。

　　“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必须破解这些秘密信号。我让你负责教几个特工学习徽缩人的语言，这事办得怎么样了，顺利吗？”

　　“非常成功，和我们预期的一样，指挥官。他们——”

　　“去准备一艘独眼巨人式侦察舰。让你的人马上待命。”

　　“是，太人。”艾克西多退了下去。

　　他的参谋执行这项任务去了，而布历泰仍然还在研究屏幕上的影像。那种半遮半露的服装和女人身上映射出的奇怪色彩使他非常困惑，它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如同一支古老的箭，剌穿了他的身体。

　　尽管天顶星人一般总是以大军团方式行动，但他们中间仍然有一些较为独立的个体，这三位被选中驾驶独眼巨人侦察舰的士兵就将成为对“麦克罗斯小姐选举”事件做出解释的关键人物。在这艘蜘蛛状飞船的舵机部位坐着的是利克，他是个瘦削有力的战士，脸部肌肉深陷，轮廓分明，颧骨突出，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有神。布朗是飞船的领航员，他是个牛一段结实有力的男人，留着一头油腻的红色头发。而康达是个长相难以形容的低级军官，他的头发是淡紫色的，而且相当蓬松凌乱，这和当前地球上的流行时尚比较接近。

　　他们被委派了一个相当危险的任务：他们必须驾驶独眼巨人式飞船靠近佐尔的战舰，以监视和纪录微缩人的古怪的广播信号，同时还必须小心翼翼地躲开微缩人的扫描和探测。不过利克是个经验丰富的侦察机飞行员，他很快就适应了独眼巨人飞船的飞行特点。但是，他压根儿就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看到些什么（即便有这种打算，他也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那是个男性微缩人，他的眼睛前面装备着某种设备，手里紧握着另一个奇怪的东西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看架势，他是在指挥什么东西……一个女人！一个穿得非常少的女人！一个——他们两个人竟然待在一块儿——一男一女待在同一个地方！”

　　“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感叹道。

　　布朗和康达则被于脆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

　　利克调了橱影像录制控制台，以增强监观器上的图像清晰度。

　　“她身上穿的肯定是某种新式盔甲。”

　　而布朗却表示反对：作为盔甲，它仅仅能够遮盖住人体的臀部和胸部，这显然不合常理。

　　“也许这两处部位就是女性微缩人惟一的薄弱环节。”利克继续假设。

　　“根本就不是盔甲，”康达说道，“那是一种在正式场合穿着的制服。”

　　布朗摇了摇头，“你们全都错了。她甚至不是一个女人。这一定是某种和女人非常相似的秘密武器！”

　　瑞克·亨特却错过了这场泳装秀。

　　他咒骂着自己槽糕的运气，一边坐进重装铁甲金刚的驾驶舱模块，扣上了安全带，嘴里还在不住地嘟囔。这帮可恶的家伙，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今晚跑出来发神经，而为什么他瑞克的名字又会排在值勤名单的第一位？

　　他甚至已经和海因斯中校争辩起来——“作为后备巡逻从的主要成员，你必须待在基地，亨特中尉，而不是跑出去看那场愚蠢的选美比赛！”——而现在、明美会因为他的离去而感到失望，而他也错过了很长的一段现场实况。“真可恶！”他冲着操纵模块起重机和伺服电机的技师喊道。他们的一只眼盯着装载着瑞克的模块缓缓到达预定位置，另一只眼睛却粘在早已调到转播麦克罗斯小姐竞选比赛的频道上。毫无疑问，丽莎·海因斯和SDF－1号舰桥上的其他船员都会这么干的。此刻，瑞克·亨特已经进入了宇宙空间，开启了远距雷达搜寻敌舰的踪迹。

　　只有一架敌机！

　　如果真是这样，他倒要好好侦察一番，反正他驾驶的是一驾重装铁甲金刚，绝对能够对付得了它。

　　根据试验结果分类，这架飞机应该属于洛波特武器研究部刚刚研发的最新型号，这个机型和标准型变形战斗机的武器和防御系统完全相同，但它配备了新一代的推进器和反冲火箭——就是所谓的“外太空增压器”，还有多弹头的“胸腔”式发射器，它还在被小伙子们认为“比较脆弱，容易被炮火击穿的部位”安装了重金属装甲以增强战斗机的生存能力。

　　瑞克花了一小会时间让自己熟悉新的控制台，脚踏板比原来的要少，但也出现了些新的控制键。油门操纵杆已经重新设计过了，在节流阀附近的自动定向仪和姿态指引仪也得到了改进，原来这两样东西在外太空里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地平线指示器——哈！还有三线过滤显示器，它存储了外星战斗机各项特征的最新数据。瑞克戴好“思维控制头盘”，用脑电波指引战斗机做了些简单机动．然后就驾着它，小心翼翼地走出普罗米修斯的主通道，从太空堡垒的出口一跃而出。

　　又是乏味的外太空巡逻。火星已经成为了往事，然而他还是在战火纷飞的莎拉基地上看到了一些本该属于别人的秘密。从那时开始，他才体会到家的感觉。

　　瑞克打开增压推进器，放松地把整个背部靠在航空座椅上，开始接收舰桥为他发来的最新的任务匹配信息。看来敌人派出来的是艘侦察船，它正在SDF－1号外部传感器扫描不到的盲区转悠。

　　他的耳机里响起了通话声，丽莎·海因斯的脸随即出现在他左边的通讯屏幕上。从图像上看，她面色铁青，似乎正为什么事情而大发光火。

　　“亨特中尉，是谁批准你驾驶一艘重装铁甲金刚出击的？你本应该使用幽灵式截击机的，这还需要我多说吗？”

　　而对中校劈头盖脸的责问，瑞克侧着脸退缩了一下。“很抱歉，长官。不过既然我已经出来了，而且还要一个人对付那——”

　　“这事我们以后再说，中尉！准备接收新的匹配信息。”

　　瑞克把ADF①由锁定状态政为待命，可信息流的传输还是无法完成。图像显示消失了，突然，监视器也失去了所有的信号，只看见一片杂波和静电雪花，甚至音频信号都十分不稳定。瑞克好像听到一些关于“珍妮快餐店”之类的对话。他轻轻地调整频道自动搜索器。

　　“看来我们遇上某种……超声转化器造成的干扰，”丽莎声音说道。“我正在……尝试……激光感应。你继续待命。”

　　丽莎的图像再次淡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体态优美的莎莉·福斯特，她正沿着星空穹顶剧场的通道向前走，在黄色的背景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

　　乖乖，瑞克想。他再次把神经放松了，这可是为受尽战事疲惫之苦的飞行员准备的最新的调整之道。没过多久，丽莎又回到了在线屏幕上，她命令瑞克切换到D－3频道。他试了试，可视频接收信号似乎仍然被锁定在MBS②发送的节目上。真是难得的好运气，瑞克露齿一笑，然后搓了搓手，自言自语道。

　　【①自动定向仪。】

　　【②萤麦克罗斯电视台。】

　　现在轮到希拉里·洛克维尔了，她正穿着蓝色的泳装。很快就要决出预赛的结果了，不过好像没什么可担心的，瑞克想。

　　这时明美出现在舞台上。

　　毫无疑问，这是瑞克经历过的最为古怪的心理体验了：眼下，

　　他正在外太空出勤，而明美却穿着游泳装站在众目睽睽之下。随着他情绪的波动，战机也做出了反应，在太空飞行的铁甲金刚几乎是踮着脚尖在原地打转！但这段冲动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了某种愉悦心情的感染，而是发现自己已经被寻热导弹给锁定了！

　　瑞克迅速地做了个闪避动作，同时启动隐形系统发射了几个替身诱饵。他朝后视摄像机瞥了-眼，看见了那些致命的追逐者——一群空对空导弹——这还不够，传感器诬发现了敌人的飞船，甚至已经把它定位井且检测出了它的型号。示意图在通讯屏幕上显示出来，通过它，瑞克能够看到敌舰的侧面、正面和背面图示，武器系统和薄弱环节，以及它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这是一艘侦察舰——独眼巨人型号。

　　瑞克启动了加力燃烧器，加快了铁甲金刚的速度，他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是寻热导弹和他之间距离还是越来越短。要是当初驾驶幽灵式截击机出发该多好啊。像是只顾自己活命似的，警报系统发了疯似的鬼叫，使他难以集中精神。他关闭了战机内部的音频电源，顺着那种气氛看了看自己的位置，他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瑞克通过思维操纵战机上下左右地做出各种机动，没有用，导弹仍然紧紧跟在他后面。

　　就在这时，明美的影像却在他面前的三个显示屏前走过，边上还同时显示了她的三围数字。天哪！

　　瑞克身后拖着一群导弹开始了一场充满喜剧色彩的大逃亡，但他知道最终总会发生那种最最不幸的结局，除非他能够摆脱这些高速运动的家伙！殉爆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绝望地通过脑电波命令战机掉转机身，和寻热导弹形成面对面的态势。瑞克抬起了加特林机炮，就在瞄准器准星锁定领头的那枚导弹的一刹那，他扣动了扳机！

　　明美站在舞台的侧翼，身体轻轻地颤抖。可就在会场扬声器念出她的名字和选手号码的时候，所有的焦虑全都一扫而光。她伸展开肩膀，站直了身体，神采奕爽地走过舞台。她知道自己的样子棒极了——彩色的泳装完美地衬出了她的体型，给观众们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她甚至可以肯定自己在舞台上奔跑的姿势被摄影师拍成了特写。，如果能让那个片段再延长几分钟，效果一定会……

　　她的腿在发抖。穿着高跟鞋使她走起路来很不稳当，不过她知道自己需要它们——它能够使她看起寐更高挑一些，而且能够使她做出各种姿势的时候获得更好的形体效果——可是她的确是很不习惯。尽管如此，她仍然小心翼翼，不出差错地走完了到入口的那段距离。她转了个身往回走，可麻烦还是来了。。回想起来，她还记得当时自己的脚后跟并没有完全脱离那只高跟鞋，可是脚下却疼得要命，仿佛它已经彻底离开自己的身体一般。不过就在那一刻，她最先想到的却是台上的困窘和失败的痛苦。两位赛场工作人员赶上前去把她扶了起来。台下传来几声哄笑，但多数观众发出的却是关注的惊呼。她竭力忍住疼痛，向大家证明自己像战士一样坚强：她向大家展现了最完美的笑容，一边步履蹒跚地返回舞台的中心，直到她回到舞台侧翼之后很久，台下传来的掌声仍然没有停息。

　　肖恩·布莱克斯通此刻也走到她的身边安慰她。她告诉明美这场意外不会时评委的公正裁决产生负面影响。在选美的进程中，她们俩成了好朋友。

　　“这样才更显得贴近生活，明美，而不是像你认识的某个人。”

　　“你认识的某个人”指的就是简·莫莉丝。就在明美朝她那边张望的时候，她还在向观众欢呼致意，简显得信心十足，她有过上百次这种体验。她的穿着非常大胆，上装部分是用绳带束起来的，整体上看要比其他的竞争者更迷人，更有独创性。明美注意到，她伸展肢体的动作也相当新颖。

　　简有些洋洋自得地站在走道尽头，下面的观众都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明美看不下去了，她转过身，比赛结束了。

　　这个梦该醒了。

　　“你们还没把我干掉呢，混蛋！”瑞克冲着星空大声喊道。

　　热踪导弹的爆炸撼动了巨大的机身。并灼伤了铁甲金刚的某些电路，但他却毫发无伤。幸运的是（这一点也同样令人疑惑），敌人并未在第一波攻击之后继续穷追猛打，现在该轮到瑞克反击了。他瞄准了那艘敌舰，发射了足以摧照一个舰队的导弹群。

　　在百眼巨人侦察舰内部，三位天顶星操作员完全被泳装赛所震惊，以至于他们都没能对敌人的反击做出反应。显示屏上全都是女性微缩人．她们正列着队走向一大群观众。从服装上看，她们对布料非常吝惜（至于那是盔甲还是制服，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他们看到的一定是某种武器的展示会，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聚集在这么狭小的地方？

　　一个女人摔了一跤，不知道这是不是某种仪式的一部分，因为三个人同了上来，而其他人则呆在原地没动。有种异样的感觉困扰着三个天顶星人，那种新奇的体验，似乎更像是来自前生的记忆。他们为此感到烦恼，可奇怪的是他们同样也感到向往和渴望。

　　直到瑞克的导弹击中了飞船，他们才发现传感器发出的警报。独眼巨人飞船结结实实地承受了爆炸所释放的全部威力，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不过它的武器系统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利克赶忙把视频系统切换到发射导弹的敌机，并向它还击。他看见微缩人飞行员操纵铁甲金刚做出一系列机动，成功地躲过了所有的炮火。突然，那个飞行员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抛下了外挂装甲朝他们直冲过来，一边用手中的加特林机炮猛烈地向他们倾泻着火力。

　　看到眼前的局势，利克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希望取胜的战斗。

　　在一般情况下，弃船逃生事件是天顶星指挥官绝对不会允许的，但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务，出于谨慎，利克认为有必要这么做。铁甲金刚还在向他们逼近，利克启动了战舰自毁程序，并命令他的船员进入救生舱。

　　坐在铁甲金刚座舱里的瑞克打开了位于脚底的推进器，用思维控制的战机腿部向前伸展，他正弓着腰迎若敌人的飞船疾驰，他触到了敌人的侦察舰，瑞克站稳了身子，用脚部猛踹前方的出口。他打通了一条走道，走进飞船的控制室。当他再次举枪四望的时候，瑞克才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具仪表控制板前方，而敌人的船员却早巳弃舰逃生。他操纵铁甲金刚小心冀翼地往前靠，菜一处舱门猛地关上了．与此同时，就在他的右手边，整堵墙上的监视器突然都亮了起来，每个屏幕上显示的都是明美的脸蛋，足足有几十个之多。

　　就在她最后一幅影像留在瑞克脑海中的一刹那，飞船爆炸了。

　　在二十八位竞争者中，评委决出了其中五名选手参加决赛，明美也位于其中。现在，她们正坐在舞台中央，肖恩和希拉里坐在明美右边，莎莉和简·莫莉丝坐在她的左边。在她们身后，是一根根彩色的光柱，它们和计算机系统相联．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直观地显示出投票的进程。隆·特伦斯正在作现场解说，决定性的一刻到了。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隆故意拖长了声音，要吊吊大家的胃口。他握着无线麦克风，在舞台上前前后后地踱着步子。“现在，你们将决定谁将最终获得麦克罗斯小姐的桂冠！做好投票的准备吧。”

　　在特伦斯开口之前，会场突然经历了一段沉默。接着，管弦乐队奏起一支舒缓平和的曲子，观众们开始喃喃低语，候选人身后的光托也在不断上升。

　　明美非常想转过身看看投票的进程，怛她却像被胶水粘在了椅子上一动也不能动。

　　乐队仍然弹奏着平缓的曲调，突然乐曲达到了高潮，观众开始欢腾呼喊，灯光也照亮了天空。

　　有几位幸运的观众仍然能够回忆起简·莫莉丝当时的表现。当隆·特伦斯宣布最终结果的时候，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然而他念出的名字却是林明美，他走过去牵起她的手。唱起了她写过的歌。

　　而明美本人对这件事的回忆却是最简单不过了，在她重新看过那部现场实况录像之后，她竟然不记得自己当时都想了些什么，她对那时的全部记忆就是有人为她披上了斗篷，她的头上戴着象征冠军的皇冠。她抬起头仰望着漫天星斗，尽管星星不再对她的情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她仍然觉得有无数看不见的眼睛正望着她。

　　失去行动能力的铁甲金刚在宇宙空间漂浮着，瑞克恍恍惚惚地陷入了半昏迷状态。这块狡小的空间里，损坏了的仪表板一闪一闪地放着亮光，正当他挣扎着要坐直身体的时候，疼痛感如同辐射一般传遍了他的全身。在他前方出现了一个幸福的小家伙，让他感受到希望的光辉。她头上顶着皇冠，手里有根金光闪闪的权杖，她带着美丽的笑容，骄傲地站在那边……

　　尽管经历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瑞克·亨特强烈的求生本能依然起了作用。他竭力从半昏迷状态挣扎着伸出手来，开启了战斗机的失事自动导航系统。这个动作让瑞克恢复了全部意识，并突然意识到铁甲金刚还在接收SDF－1号发出的信息，而刚刚拜访过他的那个天使，除了明美还会是谁呢？

　　现在的林明美，已经是麦克罗斯域的女王了。

　　就在她被观众拥簇起来的时候．瑞克正关注着屏幕。他把手伸向显示屏，想在和她永远隔断之前最后碰触她一次，这种层次上的隔断将远远超出各自所能做出的努力。

　　瑞克懒洋洋地把头往前靠。

　　如果故事的结局是到了一个他永远也无法进入的世界，那么从梦中醒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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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得从我们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一支外星人舰队突然在月球轨道出现，并对麦克罗新岛上的SDF－1号的停泊地发动了进攻；接着格罗弗舰长、太空堡垒，还有整个岛屿全都消失了。外星人把我们抛下掉头去追踪飞船，谁知道一年之后格罗弗突然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告诉我们他正开着太空堡垒返回地球，船上还载着50，000左右劫后余生的平民。我还能怎么向最高当局汇报——曾经向我们动过手的外星巨人，这次到底会不会再次向我们发起攻击？除此之外．格罗弗的尾巴后面还跟着整整一支大型舰队，他正把敌人引向地球！如果换了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会认为，允许他们在地面停靠是正确的？也许你招来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摘自海因斯上将在利波斯坦的访谈记录





　　利克、布朗和康达被带到布历泰和艾克西多面前，开始了这次任务的敌情汇报。他们刚从微缩人的王牌飞行员手中逃脱了死亡的掌握，但却没能带回对SDF－1号发送的异常信息相关的实质性的情报。很显然，他们的生命再次受到严重的威胁。

　　布历泰高高在上地站在审讯室的台子上，看着这几名特工。这次敌情汇报十分漫长混乱，而且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他打算早点把它了结掉，因此布历泰决定最后再试一次。

　　“我们最后再来一遍。你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三个家伙又一次同时抢着阐述着各不相同的看法。

　　“她们身上穿着军队的制服——”

　　“是盔甲——”

　　“只要看看对我们造成的那种最最奇特的感觉——”

　　“别吵了！”布历泰吼道，“看来你们谁都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

　　他们向他行了个军礼，而布历泰却以双手抱胸转过身子面向他的参谋作为回应。

　　艾克西多马上拟定了一个计划，他想再派出一艘侦察分队，靠敌人再近些以取得更好的调查效果。从这个意义出发，他暗示希望能够生擒一到两个微缩人。

　　“这么做你想达到什么日的？”布历泰询问道。

　　“研究他们，大人。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史前文化，这对我们将来的决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艾克西多朝他低声耳语了几句。

　　布历泰考虑了一番。他揣测着多尔扎总司令会作何反应，正在这时，下面又爆发了一场争论。每个飞行员都对他们所目睹的一切确信不疑：盔甲、军队制服抑或是某种伪装成女性微缩人服装的秘密武器……

　　在布历泰的许可下，这场争论逐步升温，可最后却不得不以粗暴的方式来打断它。他挥舞着硕大的拳头，猛击在台前的弧形栏杆上。

　　“够了！你们受命出击，却把事情搅得一团糟。”他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解散，“回你们的营房去，等待我最后的裁决。”

　　三名天顶星飞行员鞠了个躬，把布历泰和他的参谋单独留在屋里。

　　从艾克两多的姿势上看，他已经陷入了沉思。

　　“从近期目睹的情况看，很多地方都在频繁地发生同样的事情，指挥官。继续和微缩人接触可能会损害您指挥的有效性和完整性。我们的上气受挫，战士们对此也相当困惑。”

　　“你的观点我很赞同，艾克西多。他们早已习惯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经历。”

　　“我担心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里，最终受害的会是我们自己，大人。”

　　“也许现在是该和他们谈谈的时候了。”

　　“我同意，指挥官。”

　　“那么好吧，考虑一下该怎么做。”布历泰徽微一笺，“不过必须有说服力，我认为只要提出几种方案，他们肯定会同意其中一种并选择投降的。”

　　一颗行星的图像正停留在SDF－1号的外部监视器屏幕中央。即便使用最高的放大倍率也不可能完全展现这个星球表面的所有细节。然而对于舰桥上的男男女女来说，眼前的景色和藏在他们记忆深处的海洋、大陆和天空云图没有分毫的差异。地球！由于巨型反射望远镜的光波过滤，它看起来要比印象中更喑一些，但无论如何，这里毕竟是他们的故乡。从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看，这颗行星正位于太阳的背面，与太阳的光环几乎成一个10度的夹角。然而，它毕竟就在眼前，而且是那么的真实，仿佛伸手就可以触到。

　　洛波特机械不断地运转．不时发出嗡嗡声和嘀嘀的鸣叫，为舰桥增添了一分生气，否则这里静得连针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丽莎·海因斯、克劳蒂娅·格兰特，珊米，维妮莎，琪姆以及格罗弗舰长——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道美景前都呆住了。然而他们的沉默显然带有特定的庄严隆重的意味。他们刚刚接收到一束无线电发射信号，那是由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总部发出的，现在，大家都在焦虑地等待最终结果。

　　他们头顶上的扬声器立刻响起了静电的咔嗒声，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射在它上面，正前方的显示屏彻底被船员们忘却了。

　　“格罗弗舰长，”一个声音开始说话，“为防备我们之间的通讯被敌人破译。进而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无法通过现有的支持系统传送你们所需要的情报……幸运的是，敌人的兴趣集中在追踪SDF－1号上，因此，我们要求你继续拖住他们，并且不得返回地球。重复一遍：你们现在不得试图返回地球。通话到此结束。”

　　刹那间，舰桥上的机组成员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最终，还是维妮莎面无表情地开了口：真是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呀。

　　“我不敢相信，”克劳蒂娅说道．“他们竟然要我们待在这儿坐以待毙，而他们，他们——噢，对不起，长官，我说得有些过头了。”

　　格罗弗什么都没说。他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在SDF－1号从天而降的十一年后．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就舍得如此草率地决定把它当做牺牲品抛给外星人吗？格罗弗把他的双手按在自己的脑门上，似乎想要把脑子里那些叛逆的想法彻底抹去。是的，并非不可能，而且他们做出这种决定的可能性相当大。

　　就在十一年前，SDF－1号的降临揭示了外星巨人的存在。世界统一联盟决心重建这艘战舰以发展新式武器的设计，防备潜在敌人的出现。虽然只是政客的诡计，但它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起到了让整个星球团结一致的效果。格罗弗非常清楚的是，在十年的建设和重建之后，敌人终于穿越时空来到了地球，索要本属于他们自己的飞船。这艘特别的飞船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如此重要还是一个谜，不过外星人显然是想完整无损地把战舰夺回去。在那决定性的一天发生的超空间跃迁在不经意间把地球从进一步的灾祸中拯救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洛波特技术的专家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把外星人发起的攻击从地球上转移了。

　　格罗弗不得不再花去不少时间重新顺着地球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以及敌人的思路评估当前的局势。他面前有好几种可能性，但无论SDF－1号是被俘获、摧毁或者主动投降，地球最终的命运都难以预料。如果顺着这条思路继续思考，最高委员会肯定会着手命令开发某种常人难以想像的超级武器防御系统。这样的话，那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充分的时间好让它得以投入使用——而SDF－1号恰恰能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然而假如敌人惟一关注的只是SDF－1号本身，那么外星人迟早会依靠他们无比强大的火力用地球的安危来胁迫他们。那么区区50，000人的性命跟整个星球被毁相比，孰轻孰重呢？

　　令人痛苦的是，除了刚才的短讯，从别的渠道也传来一些信息使格罗弗确信地球已经回绝了他们返家的请求。

　　舰长抬起头，他发现丽莎、克劳蒂娅以及其他船员都盯着他，等待他对此做出决策。

　　他装出满怀信心的样子，站起来说：“我们马上改变航向。”

　　长久以来，天顶星人对微缩人怪异的行为方式早就习以为常了，可是SDF－1号改变航向一事还是让他们感到异常的惊讶。他们对局势十分迷惑，在分析了敌人在战略上可能做出的行动之后，就简简单单地相应改变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凑巧的是，此刻，他们改变航向的工作也衔接得相当顺畅。

　　布所泰和艾克西多与博图鲁第七机械化师的行动联络官格雷尔通了话，他们拒绝授权给凯龙进一步的行动自主权，格雷尔就把这道消息转达给了他的顶头上司。

　　凯龙在战斗巡洋舰上自己的舱房里接见了他，他正在食用晒干的树叶。格雷尔说着话，他却又咽下一片叶子——这是凯龙闲暇时养成的习惯。

　　“敌人改变了航向？”

　　“是的，太人。他们已经穿过了第四颗行星的轨道，根据我的航向计算机显示，他们已经接近了这个星系的小行星带。”

　　“嗯，是的，看来他们不敢深入外太空。说下去。”

　　“根据计划，等诺斯兰和赫米斯塔部的攻击部队和他们接上火，我们就摧毁一颗事先选定的足够大的小行星。布历泰指挥官认为，微缩人会启用能量护盾来抵御小行星碎片的撞击——”

　　“能量护盾的使用会从飞船的主炮系统分流相当大的一部分电力。”

　　“布历泰正是这么打算的。只要他们的主炮无法开火，再把敌人的战斗机缠住，佐尔的飞船就彻底丧失了防御能力。”

　　凯龙一拍桌子，“然后我们就可以杀进去了！”

　　“不，指挥官。”

　　“那他要我们怎样？”

　　“向战舰顶部开火，以示警告。”

　　“什么！他没让我们发起攻击？”

　　“布历泰指挥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很快就会投降。”

　　凯龙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可置信的神情。他从桌面抽回手掌，哈哈大笑。“这一定是艾克西多出的馊主意。我们追着微缩人穿越了整个星系，现在他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愿意摧毁这艘飞船。那么你又怎么可能指望他们投降？”凯龙不时打打手势对他的论述加以描绘，“只有对他们施加毁灭性的威胁，这种要求才会收到效果。”

　　“我同意，指挥官。这些激缩人已经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韧性，他们一定会战斗到底的。”

　　凯龙考虑了一会儿。“假定他们会盲目地战斗到底，格雷尔。你说，如果失去了雷达……”

　　“可是，指挥官，我们的命令——”

　　“让我们的命令见鬼去吧！我可一点都不怕这个布历泰。”

　　凯龙站了起来，一脸阴险地走近自己的属下。

　　“现在我们得找个人朝敌人飞船的指挥中心来那么一下子。当然得有人愿意承担这个‘战术上’的失误——承认是他把激光炮给射偏了。”

　　“我明白了，大人。”

　　“很好。如果没有志愿者，你就想办法找一个……一定要小心，别把事情败露了，我亲爱的格雷尔。”

　　如果事先知道格罗弗改变SDF－1号航向的决定，瑞克·亨特中尉一定不会觉得那么难受。此刻，他正坐在麦克罗斯中心公园的长凳上等待明美的出现。对瑞克来说，用不了几个月飞船就能返回地球，因此他必须在此之前赢得明美的心。不管怎么说，战舰里总共只有50，000个居民，麦克罗斯城给人的感觉也不过是个小镇，在这里追求她成功的机会也会大一些。可一旦回到地球，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瑞克的情绪都不算好．他还在为不久前和飞行指挥员丽莎·海因斯的分歧感到不快；而此刻，明美又让他在这里干等了一个钟头。他再次看了看表，已经到了麦克罗斯城的正午时分。如果EVE小组的工程师们能够再多创造些奇迹，恐怕没人会愿意回地球去了，他这么对自己说道。

　　自从麦克罗斯小姐选美比赛之后，明美就很难接近了，连和她见面都需要正式的预约。当然也有极少的几次，瑞克成功地在日程安排的间隔把她截住，但他们在一块的时间都非常简短而又尴尬。另外，她一直没有主动找过他，甚至在上次与天顶星侦察舰作战负伤之后，她也没有去医院探望。不过目前她还是心无旁鹜，不曾和其他人约会过。许多变形战斗机飞行员都很仰慕她，他们把她的照片绘在飞机雷达罩上，但只有瑞克·亨特能够接触到她本人。

　　他又看了看表，然后朝公园里张望，舰桥上的三个小蛄娘正朝他走来。琪姆、维妮莎。还有……他记不得那个年轻女孩的名字，而且一点也不想和她们说话．但现在要避开她们已经来不及了。

　　她们正盯着他。

　　“啊，你好，亨特中尉。”

　　“你在等谁啊？”

　　“在约会吗？”

　　“看来等了很久吧？”

　　“那么她一定是个美人别名？”

　　“比我们还漂亮吗？”其中一个女孩问道。

　　她们正做着怪模样嘲笑他。瑞克打量了她们一番，的确，她们三个都很迷人，尤其是深色皮肤、比较小巧玲珑的那个，可在他的眼里，谁都比不上明美。他巧妙地避开她们的提问，没过几秒钟，他的救星出现了——那是一台电话机器人①，它正满公园乱窜地找他。这台勤勉肯干的机器人正纠缠着一位坐在附近长凳上的游客，瑞克赶忙招呼它过来。他逐渐加大了音量，呼喊着机器人。

　　【①受创作年代限制，作者没能预刹到手机的普及。】

　　最后，这台活动的电话机终于发现了他，甚至在离开刚才那张长凳的时候，它还做了个表示无辜的动作。瑞克给它喂了个硬币，明美的脸就显示在显示屏上，那三个女孩赶忙跑到他身后想看个清楚。瑞克没有听到她们发现屏幕上显示的竟然是麦克罗斯小姐时的惊讶反应，倒是在她们道别离去的时候心不在焉地打了个招呼。

　　明美正向他道歉：“……我的音乐课又拖了一个钟头，恐怕我是去不了了。”

　　“真是太棒了，明美。好容易碰到一个不用出任务的下午，而你却又在上音乐课。”

　　“听着．瑞克，他们决定要给我录制唱片——”

　　“是‘女王’的另一个崭新的生涯？”

　　明美的话被打断了，她转过身跟坐在钢琴旁边的一个人说了几句话，那个人正在催促她快点回去练习。

　　明美说：“瑞克，我得回去了。”接着电话就断了。

　　电话机器人跑开了，瑞克在公园瞿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道自己是在生气还是自怜。他正站在中心喷泉旁边，此时，市区内的警报器响了起来。这是普通警报．说明敌人并未正面来袭，此类警报仅仅意味着敌人在周遭出现．并可能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威胁。人群纷纷朝掩体跑去，但瑞克对此却显得漫不经心，他依旧站在那个地方。

　　可是，太空堡垒猛地颤动了一下。

　　在剧烈的震动下，瑞克一跤摔进了喷水池里——他很喜欢这个喷泉，在记忆当中，它为他留下了多次美好的回忆。不过现在他可没时间在池子里戏水，无论是美好的回忆或是讽刺的现实，他都无法忽视战舰正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猛烈冲击的现实。从麦克罗斯城到这个喷水池，所有的东西部被撼动了，他的情绪也开始慌张起来。“太阳”消失了，透过头顶上的星光，瑞克看见大块大块的小行星碎片正撞击在战舰的船壳上。

　　“通知所有岗位！”格罗弗弯下腰拣起他的军帽喊道，“根据当前数据，立刻把航向校正参数报给我，警报——”

　　舰桥经受的冲击如同地震一般强烈，连格罗弗都被抛离了自己的椅子。小行星爆炸的碎片像一阵死亡之雨敲击着飞船。喇叭里传来吼叫声，舰体爱损的信息从四面八方涌进舰桥。

　　“我们的左侧正在承受剧烈的撞击，长官，”丽莎说，“麦克罗斯城震动得非常厉害。“好吧。”格罗弗从地上爬了起来，“把能量护盾集中在那个位置，将武器系统的能量转移给针点屏障系统。还有，给我接通空战指挥官。”“刚刚接通骷髅中队长，”克劳蒂娅说，“根据他的报告，第三象限的战斗非常激烈，他请求增援，指挥官。”

　　“不可能。告诉他这里的情况．并叫他准备回撤。再过一会儿，我们就会毫无防守之力。”

　　维妮莎、珊米和琪姆磕磕绊绊地冲进舰桥，她们立刻收到了格罗弗的命令着手修正航向。三位女孩系好安全带，开始监控飞船各系统的读数。

　　维妮莎的危机警示屏上出现了敌人战舰的踪迹。

　　“敌人的驱逐舰！它们正进入攻击阵位。”

　　“这些狗杂种！”格罗弗咒骂道，“把能量转回主炮。”

　　“长官，如果我们降低护盾的能量，麦克罗斯城就会被完全摧毁！”珊米喊道。

　　“执行命令，”克劳蒂娅提醒年轻的技术官员，“如果我们束手待毙，麦克罗斯域就更没有希望了！”

　　“确认敌人开火——发现激光炮火信号！”

　　“大家抓紧，！”格罗弗说道。

　　可是没有震动感。一片蓝色的光束从SDF－1号四周穿过，但是却没有击中。格罗弗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突然。像是要说明什么似的，飞船被一道威力巨大的炮火直接命中，舰桥上的所有系统立刻失效。不久，辅助电源的供应恢复了舰桥的部分机能。格罗弗立刻命令所有岗位评估舰桥的受损程度。

　　丽莎报告了最坏的消息：指挥塔被击中，舰上的雷达控制员全部殉职，

　　格罗弗命令所有引擎停机。

　　太空堡垒被彻底关闭了。敌人也停止了射击，可是大块大块的石头仍然撞击着船壳，指挥塔的残骸从战舰前部和侧面的货柜区漂过。丽莎把目光从一具飞行员的遗骸上移开，他正毫无生气地躺在一台漆着红色条纹失去行动能力的铁甲金刚里。

　　“能和骷髅中队长取得联系吗？”

　　“不行，长官。”克劳蒂娅说。

　　“我们还可以恢复远距雷达的功能吗，有没有这个可能？”

　　“技术维修人员的报告出来了，”丽莎说道。她听了一会儿，“他们至少需要十个钟头才能修好。”

　　格罗弗什么都没说，他的沉默使舰桥上的其他成员都失去了勇气。

　　珊米的座位上传来的数据打破了僵局。它是通过电码的形式传播的，但传输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他们熟悉的加密处理程序。格罗弗命令她把这段讯息接到扬声器上。外太空里永恒的静电声再次充满了整个舰桥。接着，传来一个声音，这个声音非常低沉又极其险恶，声波甚至激起了船舱的共振反应。

　　“以天顶星军队的名义，我命令你们投降。我们刚才对飞船的攻击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你们是逃不掉的。如果想保全战舰上船员的性命，你们就必须马上投降。”

　　“我的天哪，”克劳蒂娅说，“是外星人！”

　　“我重复一遍．”这个声音继续说道，“以天顶星军队的名义，我命令你们投降。我们刚才对飞船的攻击……”

　　格罗弗仔细地听完这段信息，天顶星人，他自言自语道。

　　现在，他至少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们了。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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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全球）战争的最后阶段，女性才被委派参与第一线的军事行动。起先，多数女性官兵只是负责担任后勤支援工作，然而由于男性在战争中的伤亡持续上升，她们的地位才显得更加重要起来，事实上，在第一次洛波特战争时期，此类工作几乎全郜由女性担当。在地球联合委员会中没有女性成员，可是在太空堡垒的舰桥成员全部都是女性。后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已经不再是男人好战本性的牺牲品，相反，她们正在帮助男性摆脱这一恶劣习性。女性（在SDF－1号的案例中尤为突出）已经从传统的锅碗瓢盆中摆脱出来，操纵起键盘和控制台。但此类看法不仅仅使问题过于简单化，而且还抹杀了女性独特的技巧在战争中所做的贡献。然而，最令人不安的却是：尽管女性最终实现了她们长久以来追求的男女平等的目标，但全球战争却又引发了一系列新出现的极端问题。尽管男女之间已经实现了相互尊重，但“男女分工。各司其职”的古旧观念依然在很多人心中像幽灵一般挥之不去。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依然在用上个世纪中叶的态度来处理男女之间的关系。

　　                                  ——贝蒂·格瑞尔，《后女权主义与全球战争》





　　小行星爆炸后的碎片还在飞船附近的空域四处漂浮，猫眼式预警机就在瑞克·亨特率领的朱砂小队的护卫下从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了。

　　几个钟头以前，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还命令他们为地球争取更多的时阅，但现在却轮到格罗弗舰长着手为SDF－1号的生存争取时间了。必须探明敌人军力的布置情况——由于飞船雷达系统的损坏，他们只能靠部署预警飞机来获取相关情报。

　　丽莎·海因斯正坐在飞机驾驶舱里——这个机组的前任飞行员在上一次天顶星人进攻中阵亡了。她的副驾驶是一名缺乏实战经验的少尉，而且他还是从角斗士防御部队中抽调来的。所有的空中打击部队都部署在附近，以护卫严重受损SDF－1号。在猫服预警机的后视通讯显示屏上看，SDF－1号像个残废，死气沉沉地停在原地。

　　亨特中尉却出现在前方的显示屏上。

　　“真是碰巧，不是吗，中校？“他说．“没想道我会成为你的护航机吧？”

　　丽莎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他们之间又小吵了一架。

　　当时一架朱砂小队所属的变行战斗机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亨特通知舰桥说要带他的小队返航。不过那架受伤的VT战斗机飞行员坚持说飞机损伤不大，扫描器也显示亨特所负责的象限内战斗尚未结束，假如批准他们返航，骷髅中队就会承受较大的压力，因此丽莎拒绝了他的回舰请求。

　　“这事我说了算，”亨特说道，“作为小队长，我必须对下属的

　　生命安全负责！”接着他就开始向她说教，告诉她什么是太空格

　　斗，告诉她不起眼的轻伤又会怎样引发致命的危险．他还挖苦地

　　坐在既安全又稳当的舰桥里，却体会不到那些勇敢的大男人开着VT战斗机然复一日地在危险中穿梭……之类的废话。

　　她认为这是战斗疲劳综台症的表现，因此没把它当回事。不她并没有就此放他回家，而是向他发泄了心中积蓄的怒气和挫折感。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他的上级。

　　接着，罗伊·福克，这个防御部队里爱弹吉他的大帅哥也在亨特旁边的显示坍屏上出现了。他们再次玩起了大哥和小弟的鬼把戏，丽莎发现，福克很快就命令朱砂小队返航，当然他也训斥了他几句，但只是不痛不痒地怪他过于多嘴而已。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她早就把它忘得一千二净了。可是就在刚才，她看见漂过舰桥的太空残骸中有一具被天顶星人的炮火击毁的铁甲金刚，她几乎认定它正是亨特驾驶的漆着红色条纹的那架。她甚至想像（可能只是产生的幻觉）到自己看见瑞克毫无生气的躯体从打得粉碎的座舱模块里漂出来……

　　即便到了现在，那情形还是令人感到非常痛苦，使她不愿再度想起。

　　亨特曾在火星上救过她一命。可那又怎样呢？他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换了其他VT战斗机飞行员，他们也都会这么做的；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着她必须对这个男人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当然，如果她能觉出他的某些特别之处，这叉另当别论，不过……

　　“在四点钟位置发现四架敌机。”副驾驶向她汇报。

　　“看到它们了。”丽莎听到瑞克的回答。

　　“它们想搞突然袭击，”贝恩·迪克森说，“让我们把它们揍下来。”

　　“不行，贝恩，”亨特制止了他。“别那么冲动，我们的任务是保护猫眼。”

　　又来了。丽莎想道。他又一次让她感觉到自己不能照看好自己，他主动要求提供保护的好意却激怒了她。她通过战术空军网络喊道：

　　“我能照看好自己，亨特中尉。别管我，动手吧，这是命令，你听见了吗？”

　　亨特沉默了一阵，终于开了口：“好吧，小伙子们，这个小女人的话你们都听见了，我们上。”

　　三架朱砂小队的变形战斗机散开队形向战斗囊追击。猫眼式预警机不断把坐标信息传递给他们，可敌机离他们还是太远，无法用肉眼看见。瑞克把左舷和右舷的显示屏放大倍率调到最高，突然，敌人的影像显了出来：炮管高高耸起，推进器在宇宙的永恒黑夜中喷吐着火焰。

　　“我看到它们了！”麦克斯·斯特林说．“越来越近了……”

　　麦克斯和贝恩部急切地想在自己的战斗机上多加几颗代表战绩的星星，他们俩开启加力燃烧器超越了瑞克。瑞克迟疑了一下，顾虑起丽莎的安全来。这该死的女人，他想道，由得她去任性吧，反正是地自已找死，他又有什么好担心的？瑞克摇了摇头，让自己确信刚才的想法并没有错，然后驾着战斗机加入了战团。

　　一架战斗囊猛扑下来，朝着瑞克发射着激光炮火。瑞克赶忙加大右舷推进器的功率，刹往前冲的速度从激光炮火的锁定区域中脱离出来。就在这时，他放出了尾翼上的寻热导弹，它们正中战斗囊两腿和球状躯干的接合部，那是战斗囊结构最为脆弱的地方。这架敌机的两条腿被炸上了半空，它不受控制地加速旋转起来。瑞克看见前方又有两道闪光，接着无数的战斗囊残骸掠过了瑞克的战机。

　　仅仅把战斗囊本身看做敌人很容易的，可只要一提醒自己每个战斗囊里面都坐着一个五十英尺高的巨人，你的脑子就会开始抽筋。在铁甲金刚模式下，瑞克曾经两次面对面地遭遇过天顶星巨人，而每一次，他都怕得全身麻痹，动弹不得。洛波特防御部队曾经安排受训的飞行员观摩外星人的遗骸，目的是要他们接受巨型敌人这一现实。可瑞克却经历了相当艰难的适应过程。不管怎么说，瑞克是为数不多的见过活着的天顶星人而且还得以生还的几个家伙之一。

　　铁甲金刚是意识和机械完美结合的产物，它非常适合与巨人们交战。可是假如没有战斗机，你又怎么能和天顶星人对抗呢？你将如何对付一个有你十倍那么高的家伙？在飞船的资料库里有一段七十年前的电影磁带，上面记载了关于在一个太平洋的偏远小岛上发现巨型猿人的信息。就像后来的变异巨人在东京造成的浩劫，这只巨型猿人也用同样的方法对纽约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无论这部电影还叙述了哪些其它什么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它都表述了一种敬畏和恐惧混合的情感。每当瑞克看见那些巨人，这种感觉就会涌上心头。他还记得，电影里有个女人……

　　战斗囊全部被消灭了，他切换到战术空军网络，试图和猫眼预警机取得联系，但没有得到回答。

　　看来预警机一定碰上麻烦了。

　　为达成预定的侦察任务，丽莎和她的副驾驶把预警机开进了一片布满大块碎石的区域，就在不久以前，它还是一颗名为帕米尔的小行星。她们一边手忙脚乱地躲避着巨石，一边向战舰汇报敌人的位置。

　　“雷达显示大量敌机信号，我们发现了四架、五架、六架、八架……天！有十二架之多。”副驾驶说道。

　　丽莎看着扫描线划过经色彩增强处理的雷达显示屏。在他们的正前方有个体积异常巨大的东西，从长度上看，它甚至不止十五公里。也许是帕米尔行星的一块大型碎片吧，可外形偏偏一点也不像。这个物体像个拉长了的椭圆，如同沿着两轴纵向伸长的阿拉伯数字“0”。它肯定是敌人的战舰！

　　她驾驶着猫眼预警机飞得更近些想把它看个清楚，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雷达显示屏上，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一块岛屿般大小的巨石正朝她撞了上来。

　　圆盘形状的雷达天线罩被砸飞了，生命维持系统一个接一个地停止了工作。座舱的前半部分已经损毁，但还没有破裂，可她的副驾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那已经了无生机的躯体飘浮在太空，身上的安全带仍然把他拴在飞机座舱上。宇宙间是没有空气的，亨特说过的话又在她耳边回响，接着，她就失去了知觉。

　　最不起眼的轻伤也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艾克西多看着他的指挥宦在舰桥上踱着步子。

　　和微缩人作战中遭遇的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让他开始体会到难以承受的痛苦。

　　图像投射在放映区域，SDF－1号的影像在杂波中逐渐显露出来，它正位于小行星爆炸后形成的碎片当中。扫描器显示，微缩人的战斗机已经在所有的区域部署完毕，准备迎接他们的第二次进攻。

　　“看看那艘船吧，”布历泰说道。”我们很走运，它竟然投有在这一波攻击中被彻底摧毁。”

　　“都是这个凯龙！这次他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太遥远了。”

　　“是太过分了，一点不错。你看到这些微缩人对我们的劝降通牒是怎么反应的吗？他们压根就不予理睬。”

　　“是的，指挥官。我担心他们已经看穿了我们的计划。事实上，在他们的语言里有这样一个词——虚张声势。它指的就是采用误导或者胁迫的手段达到行动的目的。”

　　语音通讯从舰桥上响起，接着传来了值班官员的请示。

　　“布历泰指挥官。凯龙指挥官请求和您通话，他正在等您。”

　　布历泰关掉投影器，打开了通话开关，“把他给我接进来——马上！”

　　屏幕上的凯龙依然是邢副有些困惑的表情。艾克西多曾听到过凯龙沉湎于因维德生命之花的谜幻效果的传言，如果此事当真，那么凯龙本人的潜在危险就要比布历泰想像中的更为严重。

　　“事情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我想您一定会对此感到满意的。”幕后黑手如是说。

　　一名被吓得浑身筛糠的下级军官被推到了屏幕的显示范围之内。他的手被上了铐，这时凯龙命令他坦白。这个倒霉的家伙费丁很大力气才把双手交叉在胸前行了个军礼。

　　“布历泰指挥官，是我打烂了佐尔飞船上的雷达控制塔，我愿对这次激光误击事件负全部责任。我在瞄准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我心甘情愿地等待您的处罚。”

　　这名军官一脸羞愧地抬起了他的脑袋。

　　布历泰盯着屏幕，他的表情充满了怀疑和否定，胸中的怒气旋即爆发出来。

　　“凯龙，难道你真的把我当成大傻瓜了吗？”

　　凯龙假惺惺地笑了笑：“不全是，布历泰。”

　　艾克西多的领主愤怒了：“这件事先搁着，别以为那么容易就能让你蒙混过关！”他吼叫着，切断了通讯信号。他再次踱起步子，此时第二道信息传进了舰桥：一架敌人的侦察机遭遇小行星撞击，丧失了行动能力，现在它已经被他们俘获，飞机残骸正在运往旗舰的途中。

　　不管怎么说，这次行动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收获的，布历泰对自己说。他听见艾克西多下达了不许伤害被俘的幸存者的命令。

　　“很好。艾克西多，看来你很快就会得到一直想要的样本了。”

　　“看来是这样，指挥官；”艾克西多小心翼翼地回答。尽管整个过程让他们感到有些恼火，但总算获取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艾克西多与布历泰匆匆离开了舰桥，快步向通往船坞的主升降机走去。刚跑到半路，战舰的安全系统就警铃大作，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看个究竟。

　　“三架微缩人的战斗机正在追逐我们的运输舰，那艘船上运载着敌人的侦察机。他们现在已经钻进了底层甲板的舱口。布历泰指挥官，请尽快与舰桥取得联系。”

　　布历泰低低地咆哮了，一声。“他们竟然侵入我的飞船？我要亲自收拾他们！”

　　天顶星指挥官迈开步子奔跑起来，艾克西多紧紧跟在他身后，大卢提醒他要注意安全，可他的话音却完全消散在风中。

　　朱砂小队一路追踪着被俘获的猫眼侦察机，钻进了巨型战舰的底部舱口。当他们扫清了路口，就把战斗机切换到守护者模式。加力燃烧室被打开了，它推动战机顺着巨大的舱室沿着地面滑行了数公里之遥。

　　瑞凫克击中了牵引着丽莎所在侦察机的敌舰，并命令他的小队成员切换到铁甲金刚模式。两名天顶星飞行员赶忙从浓烟滚滚的飞船残骸中跳出来，但麦克斯和贝恩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干掉了。

　　两位下士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些刚才还在呼吸的、活生生的巨人伸出手挣扎了一下就断气了。所有入伍前的训练——照片、影像，甚至外星人的骷髅遗骸——都没能为他们正面遭遇天顶星人真正做好心理准备，他们禁不住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到处都是飞船的残骸，战斗囊和和其它型号的机械部件散落得满地都是，他们头顶上的起重机和舱盖显然已经年久失修，整个舱室也笼罩着一股被遗弃的气氛，并且散发着腐败的恶臭。

　　此刻，瑞克也已经转换到铁甲金刚模式．并单膝跪在地上捡视猫眼预警机。他看见丽莎在破损的玻璃座舱里动弹了一下；她打开了外部通话器，显然也看见了瑞克的变形战机。

　　“亨特中尉，带你的人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把你带走。”

　　麦克斯的声音从通讯网络传了出来。“中尉，天顶星人正在走廊的另一头集结。找们最好快点撤。”

　　“麦克斯，给我提供火力掩护！再坚持几分钟我们就离开这里。”

　　“这样会把我的炮弹耗光的。”

　　“我也是。”贝恩也凑了一句。

　　“闭嘴吧，给我开火。”

　　瑞克重新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猫眼式飞机上，此时，他的队员已经用火力为他织起了一片弹幕。

　　“你能开启手动弹射系统吗，中校？”

　　“不行，”丽莎回答他，“控制系统已经彻底紊乱了。快走吧，中尉，这是命令。”

　　“现在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中校。小心，我要打破座舱玻璃了。”

　　丽莎看见铁甲金刚的金属巨手从上方笼罩下来，她尖叫道，“把你的手拿开，亨特！我不跟你开玩笺，别用那东西碰我！”

　　铁甲金刚的手指轻而易举地夹住了座舱风挡，把它捏成碎片。丽莎嘴里把瑞克从头到脚骂了个遍，同时从飞机的残骸里爬了出来。

　　“我会记住你的，亨特。我发誓！”

　　瑞克听见贝恩的加特林机炮打空的声音，麦克斯向他打了个手势，原来他也耗尽了弹药；丽莎已经离开了猫眼顸警机，瑞克连忙把铁甲金刚的巨手伸展开让她上来，却发现丽莎被她头顶走道上的什么东西吓了一跳。还没等瑞克直起身来，就有个东西以不可思议的力量猛砸在铁甲金刚的背部，把它打趴在了地上。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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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博士率领的洛波特科研小组用地球人比例大小的舱壁、隔舱、吊预、门廊和舱门将SDF－1号的内部结构改造一新，这之前，极少人能够有幸看到SDF－1号原始的内部结构。因此，当我们通过巨大的（布历泰的）旗舰的底部舱口进入飞船的时候，大伙都经受了一场真正的感官冲击。当然，后来我了解到，在SDF－1改造之前，太空堡垒上也有一些小型舱位，虽然是供与人类体积相近的智慧种族使用的。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突然间，斯特林、迪克森和我只从早先的探险队员哪里听来的场景蓦地出现在眼前。三百英尺高的天花板，三十英尺宽的舱门，数英里长的走廊……我们的意识拒绝承认这种超大的新比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其大无比的空间，反而觉得空间正常，是我们自己被缩小了。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即便以天顶星人的标准衡量，那个从舱口起重机上跳下来突袭瑞克·亨特的铁甲金刚的战士也是个大块头。

　　麦克斯估算了一下巨人的身高——大概超过六十英尺。他穿着过膝的便靴和蓝色的、带有黄色领口和袖口的制服。制服外面罩着一件无袖的棕色束腰上衣，上衣上还绣着一道粗大的蓝色条纹。在他的胸口有一个代表军衔的徽章或者标志，它的样子就像个音符，但得把原先的黑色涂成黄色。不过他身上最令人难忘的特征还是要数覆盖着他半个头皮，闪着寒光的金属面罩了，面目在面罩的眼窝部位还镶嵌着一颗没有光泽的圆形宝石镜片。他从通道上一跃而起，跳跃高度甚至超过了200英尺。此刻，他正站立在原地盯着他们，准备一个接一个地把洛波特防御部队的战斗机全部干掉。

　　没有人能够告诉麦克斯，他此刻面对的正是天顶星军队中的精英。

　　斯特林让各种情绪反应在全身流转循环，接着他开始放松，让自己的思想和铁甲金刚的行动逐步协调一致。他迅速操纵战机，掠到巨人的身后，把早已打空了的加特林机炮横着架在敌人的胸前，两手紧紧握着机炮两端，把巨人的手臂箍在他身体两侧。从铁甲金刚的座舱模块往外看，天顶星人疯狂地挣扎着，想要挣脱他的控制。麦克斯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敌人的意志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其至延伸到自己的意识当中，与自己的思维展开了交锋。这是战争的一种全新体验，心理形态的战场已经开始形成。

　　铁甲金刚的手臂所能承受的张力是有极限的，巨人的每一次剧烈挣扎都有可能使它的手臂脱臼断裂。天顶星人咆哮者，像被困住的野兽。他摇摆着畸袋四处张望，每个故意做出的动作部使得他头皮上的面罩把耀眼的亮光反射到战机的座舱里。麦克斯知道，假如再不政变策略，他就会丧失主动权。

　　铁甲金刚的外部环境探测器显示，那个舱口其实是个阻隔室，通过它能够把舱室内部的气压降到零点。麦克斯无法确定需要炸开多大的洞才能把舱内的空气迅速抽干以达到他所需要的效果，但他必须得试一试。他拼命踩着脚踏板．用脑电波控制住战机和敌人继续搏斗，一边通过战术空军网络呼叫贝恩，叫他用头部的火炮朝头顶上的战舰船壳轰击。

　　贝恩射出了几枚导弹，爆炸在战舰上撕开了—个大口子。可是硝烟还没散尽，就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飞船的外壳竟然在自我修复！麦克斯简直无法相信自己通过传感器看到的这一切，整个进程几乎是有机的，那感觉就像……这是条有生命的飞船。

　　可他花不起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启动了战机脚底的推进器使自己飞了起来，当然也同时带着天顶星人升上半空，朝天花板飞去。战舰的顶棚眼看就要修补完毕了，他忙松开手中的机炮。

　　就在船壳完全自我愈合前的几秒钟之内．铁甲金刚的动能把这个巨人推出了飞船。

　　趴在地面上的瑞克终于爬了起来，他一把抓住在空气减压过程中漂浮在半空的丽莎。不管她怎样抗议，现在她已经握在铁甲金刚的金属手掌当中了。麦克斯也把他的铁甲金刚降下来，落在他的身后。

　　“干得不错，麦克斯。我想以后再也不会看到那个家伙了吧。”

　　“除非他能不穿太空服在外太空生存。”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贝恩问道。

　　三个人利用他们的铁甲金刚视频摄像机扫视着舱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出口。

　　布历泰比任何地球人所想像的都要厉害得多，此刻，他不但活得很好，而且还扶着船壳上无数凸起的传感器天线沿着旗觑外部艰难地跋涉。刚才那个缺口弥合得太快，显然已经不可能再从原路回去了，不过他花了不少力气，终于在这段艰难的旅程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找到了在船壳上的一处破口上的闭锁装置。

　　天顶星人的遗传特征使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暴露在宇宙的真空而不致立刻死亡。可是对于他来说，眼下除了对他本人求生能力的十足信心外什么都没有。复仇的信念驱动着他一步一步向前走：这个微缩人必须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飞船内部，小小的丽莎·海因斯又恢复了对三名铁甲金刚飞行员的指挥。地正站在瑞克·亨特的战机巨手之中，通过头盔通话器向麦克斯和贝思下达命令，叫他们用安装在头部的激光器在舱室上烧出一个洞来。

　　“你们得快点，”她催促道，“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然后她把脸转向瑞克。“还有你，中尉，现在可以把我放下来了吧？我知道你很喜欢把我握在手里，不过你必须学会和长官保持一定距离，以示对我的尊重。”

　　瑞克不知在通话器里咕哝了几句什么，但还是把他的中校放回到舱室的地面上。麦克斯和贝恩正轮番用他们的激光炮烧灼飞船的阻隔室，以防武器过热而损坏。

　　瑞克上前一步，加入了打开出口的行列。突然，他听见一个像是战斗口号的声音——那声音不是从耳机里传来的，而是来自干舱室内部流通舶的空气本身！他立刻把贝恩的铁甲金刚往旁边一推，快速转过自己的战机，及时发现了去而复返的天顶星人。他们头顶上的一个舱门被打开了，这个巨人就是从上面跳下来的。他像古代的日本武士一般。手里高举着一跟粗大的管状工具用力朝贝恩控制的铁甲金刚头部敲去，这架战机应声倒地．成了一堆十足的废铁。

　　天顶星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把他的敌人踩在脚下，接着，他的注意力就完全集中在麦克斯和瑞克两人身上。他发出一阵低沉的喉音，双手抡起那根管子向前猛戳。

　　麦克斯和瑞克躲过了几个回合．然后也挥舞起早已打空了的加特林机炮，把它当作肉搏武器拼杀起来。天顶星人的动作相当缓慢，但他跨出的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确计算。

　　“他很快就会打赢我们。”麦克斯说道。

　　瑞克冒险向前冲了一步，掩护向后摔倒的麦克斯。他站稳了脚步，把机炮往头上一架，等待敌人的全力一击。

　　天顶星人却低声嘶喊着朝他扑来。瑞克的双脚牢牢地抓住了地面，机炮的高度也略微降低了些，他把战机每一盎司的能量都集中在这重锤般的一击上。在两股超强的力量作用下，金属和金属剧烈地碰撞。

　　布历泰像挥舞球拍一样挥舞着他的武器，把铁甲金刚手中的加特林机炮打飞了。机炮重重地着地，差点把丽莎·海因斯给砸扁。

　　这时，六名顶盔贯甲、伞副武装的天顶星士兵也赶到了事发现场。一名士兵手里拿着小布袋把头晕眼花的微缩人飞行员装了进去。

　　麦克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在自己的面前。不过在他和中校之间还站着三名敌人的士兵。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朝其中一个敌人冲去。天顶星人试图抓住他手里的加特林机炮，麦克斯顺其自然，让这个面露菜色的士兵把力气全压在机炮上，自己则暂时松开了手中的武器。由于用力过猛，天顶星士兵控制不住自己，被动能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不过麦克斯已经不可能取胜了：有一撮士兵——大约五六个人——正在用手中的轰击枪向他开火。麦克斯把机炮丢到一旁，打开了铁甲金刚脚底的推进器一跃而起，就在上升到达舱室顶棚的半途，他拉动了战机的模式切换杆，变成了守护者。他一边反击一边躲避，蓝色的能量弹纷纷掠过他的战机，打在战舰的内部船壳上。

　　瑞克已经被天顶星指挥官打得四脚朝天。这个巨人朝他逼近，他要把手中的器具戳进铁甲金刚的腹部。瑞克赶忙抬起战机的右脚，弯起膝盖，把脚底的推进器对准袭击者的脸部，打开了它的开关。天顶星人退了几步，他用手捂着脸，手中的武器也掉了下来。瑞克关闭了推进器展开反击。他揪住巨人的躯干，在半空来了个前空翻。然而巨人却成功地扭转了搏击中的被动局势，把瑞克给摔了出去。瑞克脑袋着地摔在地上，他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天顶星人的脚。下一件他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被站立着的天顶星人举在半空，往远处抛了出去。

　　瑞克开启了肩部的反冲火箭抵消了前冲的速度，他成功地翻了个跟斗并在空中转过半身，让自己和犬顶星人面对面。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落地的时候，他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先是边上，然后是正面狠狠的一脚让他再次倒往了地上。这一次，他的对手可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了。

　　布历泰的右手一把抓紧了变形战机，把它抡了个三百六十度，最后猛掷在舱壁前用来固定货物的一丛长钉上。钉子戳穿了铁甲金刚的手臂、前胸和肩膀，变形战机被挂在船体上，像个被钉在墙上的小摆设。

　　快速检视了战机的内部状况之后，瑞克感到自己就像杂技团飞刀表演中的真人刀靶。铁甲金刚再也动不了了，半数的操控系统已经失灵，现在，那个戴着面罩的巨人正向他逼近准备结果他的小命。瑞克英勇地打开铁甲金刚头部的激光武器朝他开火，然而天顶星人及时低下了头，在干钧一发的时刻避开了他的火力范围。

　　瑞克朝脚下看了看——这家伙真是福大命大——巨人已经抓住座舱盖板并着手破坏了。生命支持系统一个接一个地失效，现在巨人在拆他的胸甲板了，他会一件一件地把铁甲金刚拆成碎片的！他一把从战机上扯下装甲，随手丢在一边，在他手里，这块装甲似乎轻飘瓢的没什么重量。

　　天顶星人从破损的驾驶舱模块往里窥视，咧着嘴笑了。看到瑞克害怕的模样。他显然十分得意。瑞克战机壁的自毁装置战斗部仍然还能够使用，他绝望地把手伸到座椅下面，他摸到了手工弹射环，全神贯注地用力一拉。铁甲金刚的头部向前一倒，随之而来的火箭发射释放出一阵冲击被，不过航空座椅还是弹射成功了。

　　说时迟那时快，天顶星人几乎也在同时用力一跳，在半空中抓住了瑞克。他的拳头紧紧挤压着他，他昏了过去，从恐惧中暂时解脱出来……

　　麦克斯目睹了巨人惊心动魄的一抓，他仍然在舱室内高速运动着，躲避四处射来的激光炮火。他确信中尉已经殉职了。杀死中尉的凶手必须以某种方式偿还这笔血债，麦克斯下定了决心。他压低了VT战斗机的机鼻，准备在撤离前把所有的武器都发射出去，以泄心中的愤怒。

　　突然，瑞克的铁甲金刚残骸爆炸了，天顶星人被震波掀翻在地，船壳被炸开了一个大洞，麦克斯的变形战斗机就这样从阻隔室被吸到了飞船外面。

　　船壳很快就自我愈合了，天顶星士兵也围拢在他们受伤倒地的指挥官身边。布历泰仰面躺在地上，他的束腰外衣和制服被炸得残破不堪。不过他的体质要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强悍。他开口说话了，甚至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他的右拳仍然紧握。他小心翼翼地松开手掌，看着躺在上面的小家伙。瑞克被安全带结结实宴地捆坐在弹射座椅上，一动不动，安静得跟死了一样。


 第十四章

[image: 02]




　　我们对三名檄缩人样本的最初检测结果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那样，无论是从解剖结构还是生理构造上，他们都和天项星人非常相近。然而，我必须立刻补充的是，我们选样的样本很少，由此得出的推论也不一定准确。不管怎样，并发的心理反应导致了生理上的轻微差异，这些差异也都在这份报告中有了详尽的论述：（1）在大脑皮层，尤其是褶皱区域存在重大的差异；（2）在动脉、漏斗状器官的神经系统、锥型管以及海马状突起大脑侧面脑室壁上的隆起物上也存在结构差异；（3）他们的松果体发育不完全；（4）小脑与脑干部分的连接存在网状不均衡现象。

　　                           ——摘自艾克西多向天顶星指挥官报送的情报分析报告

　　这些个微缩人思想太复杂了！

　                           　 ——凯龙





　　现在艾克西多手头巳经有了三名活生生的微缩人样本，在对他们进行分析和检测之后，先前对微缩人进行的大量推测几乎被全部推翻了。检测的结果相当惊人，而且还让他们感到困惑、不安和郁闷。很显然，无论是遗传因子，还是解剖和生理结构，微缩人和天顶星人几乎完全一样。尽管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生理上的相似之处暗示，他们很可能是同一个祖先在一段久远的、没有记载的历史之前留下的两支后裔。

　　艾克西多审视着关在操作台上的囚徒们——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把病菌、疾病之类的东西带到他们的船上？能量伞有效地把他们和天顶星人分隔开来，限制了样本的恬动范围，尽管如此，标本桌的大小埘他们来说也是绰绰有余的。艾克西多觉得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然而，布历泰却根本看都不想看试验的最终结果，他甚至不愿靠近这个操作台。艾克西多只得要求布历泰在控制中心收看他的报告。他向布历泰陈述了现存的事实和他们的猜测，出示了数据读数，x光射线照片，扫描器以及多种设备的检测结果，还有相关的历史文献。所有这些都一项一项地从指挥中心的显示屏上闪过。

　　布历泰对这几个人中的女性特别感兴趣。他把注意力从边上的一幅人体解剖圈转移到对着标本桌的监视器上。那个女性微缩人似乎已经不省人事或者睡着了，而另外两个看起来稍好一些。

　　“把男人和女人放在一块合适吗？”

　　艾克西多控制着监视器，让它离桌子更近些。“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指挥官。这样对我们观察他们的的反应反而更为有利。”

　　布历泰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情，而艾克西多部又把注意力集中在监视器上。那几个微缩人动了一下。

　　两名天顶星人专心致志地观察着。

　　那个黑头发的微缩人最先站了起来——他就是座机被布历泰亲手拆毁的那个顽强的小个子飞行员。接着，女性侦察机驾驶员也醒了，他们俩一块动手要把第三名，也是他们中间块头最大的同伴弄醒，但显然不太成功。

　　“这个人新陈代谢速度缓慢，也不如另外两个聪明。”艾克西多对此做出了解释。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古怪的事情：那一男一女竟然争吵起来。

　　布历泰打了个手势让艾克西多把监听系统打开。他们的话说得很快，措辞也非常激烈。布历泰对这段谈话的大部分内容不太熟悉，但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大致抓住了要点：他们在为任务的失败和最终被俘而互相指责对方。

　　布历泰觉得很有趣。

　　“他们吵起架来一点都不比驾驶战斗机来得逊色。”

　　“让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结果就是这样，大人——在很久以的，天顶星人就抛弃了这一古老的习俗。”

　　“我明白……它会导致没有理性约束的怒火。”

　　“一点不错，指挥官。”

　　布历泰继续观察着这场争执，突然，他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恶心，他觉得自己疲惫不堪和恐慌过度。他命令艾克西多关掉监视器和监听系统，瘫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我的头晕得厉害，没办法再站着看下去了。”

　　“我也有同感。”艾克西多说道，“可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丁点自身的个人因素而影响任务的最终达成，”

　　布历泰微微仰起他的脑袋，“那么，你说我该怎么处理这些小家伙？”

　　“我们应当把这些微缩人送到多尔扎大人那里。在那里，他们将会受到最严酷的审讯。”

　　“那需要进行一次超空问跃迁，这会消耗掉我们相当多的能量。”

　　“这么做绝对是值得的，指挥官。微缩人的供词将会给他们带来厄运，最终被我们彻底打败。”

　　丽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瑞克·亨特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

　　她和亨特，还有睡得躁死猪般的迪克森都被困在外星人制造的某种格栅状的平台上，头顶上的发射器射出一道道雨点般稠密的电子能量束，把他们罩在正中间。然而从这种半透明的伞状牢笼中往外望，可以看见巨大的机器、显微镜、扫描仪、数据分析器等等实验室必备的东西。在透过能量罩的一角，他们的视线还可以穿过舱门看见外面的世界。SDF－1号一定就在那片空域的某个地方。现在。他们三个再也回不到自己的世界了。

　　可是，亨特却对到底是谁该为他们落入敌手而负更大的责任这个问题不太关心。

　　“你是说，如果是个男的驾驶这架猫眼式，你就不会被俘？就因为你曾经——”

　　“我可没这么说。我刚才是说，有些事睛最好找经验更丰富的飞行员来干。你整天呆在舰桥上，根本就没见识过VT战斗机飞行员的厉害，对吧？”

　　丽莎瞪着他：“我是你的上级，亨特中尉！”

　　“但限于军衔，海因斯中校。”

　　“不单是军衔，还有从军的经历！”

　　瑞克做了个不以为然的姿势，“别拿你在洛波特军事学院的优越感来吓唬人。我说的可是实战经验。”

　　丽莎双手抱胸，不想让她发现自己已经气得浑身乱颤，她的脚来来回回地点击着地面。

　　“你是想提醒我注意我们昨天的那场对话吗？你当时抱怨说，我总是‘自己既安全又稳当地坐在舰桥里’。现在我离开了舰桥，跟你一块到火线出勤．可在你眼里我仍然一无是处。跟你在一起我根本就没有对的时候，先生！”

　　瑞克的语调开始有些软化了，“你知道，那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说不清，你在我身边，我总觉得你很脆弱。你总是把自己的处境弄得一团糟，就像那次在莎拉基地……”

　　“亨特！”她尖叫起来，“你这个白痴！到底是谁把你派来做我的保镖的？”

　　“总得有人来保护你的．不能让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

　　她低头四处张望，想拽点什么东西来扔他，可地上除了迪克森什么都没有，而他又实在太重了。

　　“可又是谁让自己全副武装的铁甲金刚被人给彻底拆成了碎片，中尉？”

　　瑞克又生气又窘迫，一张脸胀得通红。

　　“你以为和这伙天顶星人作战像竞走一样好玩吧？也许你错过了耶个家伙用双肉掌把我的战机大卸八块的精彩片断吧，哼！”

　　“我是没看到。当时我已经被装进了袋子，你忘了？”

　　“是啊，那么……”

　　“是啊，那么……”她跟着学了一句，然后别过身走开。

　　贝恩·迪克森醒过来了，他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仿佛刚美美地睡了一觉似的。

　　他四下望望，问他们俩自己有没有错过什么事。

　　瑞克冷冰冰地瞥了丽莎一眼，走到他的下士跟前。“啊，没什么大不了的，贝恩。中校和我正在商量怎么从这里逃出去。”

　　丽莎朝舱口望着，脸上现出一丝苦笑。

　　“太棒了，”贝恩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瑞克说的话丽莎压根就没听见，她的心思完全扑在了战舰外的事物之上：星星似乎凝固了，接着被扎成了长长的条状，仿佛在它们后面拖着一根光做成的细线。

　　我的天哪！她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什么：天顶星人正在进行时空跃迁！

　　在SDF－1号上，人们焦急的等待刚刚在一个钟头前随着远距雷达系统的机能恢复而结束，可是马上又出了一件事情，舰桥和猫眼格预警机以及朱砂小队的护航战斗机通通失去了联系，现在，他们又在那片事发区域探测到时空统一体波动扭曲的信号。

　　大多数巨型战舰从雷达的扫描区域消失了，可仍然有无数的小型飞船和战机仍然包围着太空堡垒。格罗弗可以确定，敌舰队的半数舰只通过超空间跃迁已经离开了附近区域。

　　当兵领军作战这么多年，格罗弗从未和这样难以捉摸的敌人交过手：他们打残了他的飞船，用毁灭来恐吓他，胁迫他投降，可到了最后关头却突然从视野中消失了。格罗弗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他命令珊米继续尝试和海因斯中校联系。

　　“没有回应，长官。在时空扭曲的地域，我们不可能和任何人通话。”

　　我们怎么能在这种时候失去他们？格罗弗痛苦地想道。拜托，丽莎可干万别出事！

　　“长官，我们不能放弃搜救他们的努力。”珊米说道。

　　“也许是_尢线电系统出了故障。”克劳蒂娅也添了一句。

　　“我没有打算丢下他们不管。”格罗弗最后说，“但我们不能坐在这里干耗着．敌人很快就会回来继续威胁我们的。”他仰起头。“我们再等十二个钟头。克劳蒂娅，如果到时候还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我就要把飞船撤离这一区域，就在明天六点整。你们都昕明白了？”

　　“是，舰长。那么，海因斯中校……还有亨特中尉和他的手下该怎么办？”

　　“把他们的名字列入出勤人员失踪和假定死亡名单，”格罗弗淡淡地回答道。

　　罗伊·福克很少造访麦克罗斯城，一般来说，其有克劳蒂娅的强烈要求下他才会动身，比山说吃正餐，看电影，还有不久之前的那场麦克罗斯小姐选姜秀。可这并不是说明他不喜欢这里，而是因为市区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自从城市搬到战机内部之后，SDF－1号就承担起除了最初目标外的所有的职能。SDF－1号原本来是作为地球的守护者和防卫者而建造的，而不是一个微型社会的代用品，更不是引开敌人的诱饵。作为这艘飞船坠毁在地球上之后第一批进入船作内部探测的队员之一（同行的还有朗博士和爱德华上校），福克对它具有很深厚的感情。然而超空间跃迁的失败和麦克罗斯城在战舰内部的重建使这种情感日益减弱，这一年来，福克甚至感到在这艘飞船里，自己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毫无希望的囚徒。

　　今天，他到市区的动机和单纯的娱乐以及满足爱人的要求没有丝毫关联，这一次完全是责任感驱使他这么做。瑞克被列入战斗失踪名单已经快两周了，他必须把消息告诉他的朋友。

　　两个星期之前在执行任务时失踪，罗伊再次对自己重复了一遍。现在开始难过，是太早，还是太迟呢？他会通过某种形式感受到自己对他的情谊吗？他们的友谊源自多年以前……坡普·亨特的飞行杂技团，瑞克抵达麦克罗斯岛的多事的一天，他们第一次共同执行任务……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可痛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每当他在自己的心里搜寻那种感觉，他依然发现自己的“小弟”还活着——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的大脑就会发问：他们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再次相见呢？SDF－1号已经离开瑞克和其他人失踪的那片区域一百万英里了。这么长的距离无论是哪种型号的VT战斗机都不可能穿越。那么，设想他被敌人俘获会不会让他感觉好受些呢？天顶星人不大可能把他扣作人质，因为他们曾经把整个星球的生杀大权都握在手里却始终没有动手。也许相信最糟糕的结局还更好些：接受他已经牺牲的现实，并收起自己的忧伤。然后，他至少可以从这段永无止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继续完成他未竞的事业。

　　看来难过的时候最需要找个伴，罗伊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明美。起先，他也曾被这个蓝色眼睛的中国女孩深深地吸引住，他认为他们之间有条特殊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言辞上还是行为上，她都没有承认过此事，不过这并不是她的风格。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了职业演员门槛的她就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了。事实上，这位“麦克罗斯城的女王”即将在礼拜一晚上的星空穹项剧场举办一场演唱会。

　　她很快就顺着过道朝他走来，身边还跟着两个朋友，她们正盯着她身上军装式样，带着肩章和军衔条纹的绿色短装。

　　罗伊想起来了，在洛波特防御部队的征募海报上，她就穿着这身衣服，现在这张海报已经贴满了全域。

　　罗伊正靠在小白龙餐馆的外墙上等她。看到明美走近，他慢慢站直了身体。把束腰夹克的下摆拉平，然后向她挥手。

　　她赶忙和身边的女伴道别，接着绽放出一个明媚的笑容，同时加快了脚步朝罗伊走去。她马上就想知道瑞克是否跟他在一起。

　　尽管心里紧张得要命，他还是回给她一个微笑，并示意要跟她私下谈谈。她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为什么，罗伊？发生了什么事？”

　　“行了，边走边聊吧，就一分钟。

　　他要拉住她的手臂，却被她抽了回来。

　　“我不想跟你散步，罗伊！到底发生了什么？瑞克在那里？他是不是出事了？”

　　罗伊转过身正对着她．把两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就像一尊铁塔笼罩了她的身影。他捕捉到了她的目光，盯着她的眼睛，开始向她解释整件事情。

　　才说到一半，她就拼命地摇着头，拒绝接受他陈述的事实。

　　“他死了！”

　　“明美，你听着，千万别这幺想——关于他的生死，我们目前也无法断定。”

　　罗伊做的正是他曾经发誓决不会做事。她根本不接受安抚，甩脱了他的双手。

　　“我再也不想听了！你这个骗子，我恨你！”

　　她瞪丁他…眼，扭转身子跑开了。

　　她的女伴同情地向她笑笑。罗伊站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感到自己非常的没用。他咬紧牙关，猛吸了一口气，不让自己的眼泪夺眶而出。

　　明美跑进公园，来到他们时常相见的老地方。

　　这是一张很特别的长凳，在麦克罗斯中心公园里，它孤零零地和其它长凳隔开很长一段距离。它位处公园高层地段的小小突出部位，上方完全被橡树枝叶的阴影所遮蔽，四周则长满了浓密的花丛和灌木。如同一个秘密地段，游客们都很少上这里来，然而从这里往下看，整座城市的远景就可以尽收眼底；从近处看，他们能够穿过飞船的外壳看到广阔的星空。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好地方，瑞克常把这里比喻成他们的阳台，“从这里，你就能看到永恒”。

　　在这里，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那段日子发生在地下共同度过的两周艰难考验之后，瑞克加入防御部队之前，不止这些，还在明美未曾戴上“女王”的皇冠之前……她曾在这里听瑞克讲述发生在外太空的惨烈厮杀，讲述他的凯旋和失利，讲述他的恐惧和梦想。而他则倾听她的害怕，她的蓝图和未来，她填写的歌词和她的梦想。

　　可现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在她生命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妙、和谐的时候，悲剧会来造访她？为什么梦想和现实总是会剧烈地冲突和碰撞？——就如同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没有厄运伴随的幸运。上天到底又是如何设计人的情感机制？

　　望着眼前显露出来的宇宙间那一部分星光，明美开始哭泣。然后，地从“阳台”的扶手上挥起拳头咒骂着天上的星星，然后颓然坐回木制的长凳上，屈从于内心极度的痛苦。最后，她从手提袋中掏出一支钢笔般的小型手电筒，对准了飞船的窗口。她握着电筒，一开，一关，一遍又一遍地发送着“永恒”的信号，代表她对瑞克永无休止的爱。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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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绝不愿意放弃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宇宙诞生的大爆炸就是精神的第一次抗争，要冲决物质形式这个囚笼。接着，精神反抗人类掌握火的知识，反抗蒸气机，反抗电力、原子能，精神憎恨史前文明……它的手段就是战争，用战争使自己脱离物质束缚，自主自立。有了战争物质的自身就不会舒舒服服，洋洋得意。精神神圣的终极目的是抛弃自己的物质外壳，实现上升，与神灵契合、包容宇宙。

　　                       ——摘自豪斯通牧师大人为简·莫莉丝的《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者》一书所题写的序言

　　史前文化是科学体系中的皇家宝石，

　　                       ——艾米尔·朗博士





　　布历泰和他的所有船员都不知道，就在他的天顶星旗舰上，居然躲藏着一位名叫麦克斯·斯特林的微缩人变形战斗机王牌飞行员。

　　瑞克·亨特驾驶的战斗机自毁而炸出的破洞把麦克斯的铁甲金刚吸到了战舰外部。在无意中他竟然也顺着布历泰在早些时候走过的同一条道路往飞船内部赶。然而布历泰对这条船相当熟悉，他只需用手打开阻隔室开关就能够进去，而对于麦克斯，就只有靠自己想办法了。幸运的是，他被一道突起的裂口绊了一下。从洞口周围那一圈横七竖八的传感器可以判断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从这里，他回到了空无一人的舱口，并切换回守护者模式，摸索着从一处未被锁死的舱门进入了飞船。他的加特林机炮丢在了那个破洞里，机身上的激光武器也被烧坏了，现在惟一剩下的武器就只有十几枚火箭。尽管如此，他的毅力和把朋友救出虎口的希望仍然驱使着他再涉险地。

　　旗舰的内部是一座布满走廊和维修管道的迷宫，飞船的部分设施保养得相当不错，还闪着金属的光泽，而另外一些则在不同程度上显出年久失修的灰暗和潮湿。幸运的是，这些没备都已经被废弃不用了。

　　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麦克斯来到两条走道交叉的路口，头顶上的天花板形状十分扭曲和怪异，上面还挂着整排整排的灯箱。他躲在墙脚四处窥探，结果发现一个外星人走了进来，那是个列兵，麦克斯猜道。他穿着标准的褐色高领制服，头上戴着一顶圆帽，上面还镶着天顶星人的标志。麦克斯操纵铁甲金刚往后退了一步，开始扫描这片区域。顺着走道往后几步，就在那个士兵身后有个曲线形的舱门，它应该是个小型储藏室。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迅速而又安静地溜到了那个地方，打开了门闩，把自己和战机藏在了里面。由于离开了走廊，麦克斯无从得知天顶星人到底从哪条路离去，因此，当那个外星人打开储藏室的舱门，意外地和铁甲金刚碰了个面对面时，他脸上流露出的震惊的表情和那个外星人不相上下。

　　从最初的情形看，他们俩似乎就要永远这么面对面地站在原地，彼此之间都显示出极度的惊讶，但最后还是麦克斯受过的专项训练起了作用，他抢先动手，打破了这段短时间的对峙。麦克斯侧过身，抬起铁甲金刚的右脚朝天顶星人的躯干部位猛踹，这个大家伙就马上瘫倒下来。麦克斯用铁甲金刚的右手按住这名失去知觉的列兵，抽出了自己的左手拉紧门把手，嘭地一声把舱盖给关上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个巨人，突然，座舱指尔器发出声讯信号提醒他注意。他重新检查了一遍战机的读数，但没弄明由到底出了什么事：所有的系统都运转正常，而且无论是周围还是其它情况，目前似乎也段有对战机造成威胁的不利因素。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时，麦克斯朝导航显示器扫了一眼，这个小小的指示器竟然疯狂地旋转起来——那只有一种解释，战舰正在进行超空间跃迁！

　　麦克斯眼睁睁地看着仪表板标尺上关于小时和太阳日的读数不断地累积变大，颓然跌坐在狭窄的屋里等待跃迁的结束……

　　那次将SDF－1号和整个麦克罗斯岛迁移到太阳系另一头的紧急超空间跃迁是丽莎经历的头一遭，而现在……对，该看看周围的情况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那都是相对比较短暂的一次跃迁。然而，她的第二次跃迁穿越了时空的统一体，他们所经历的这段时间，竟然相当于十四个地球日。不管天顶星人把他们带到了哪里，这肯定是一段离家相当遥远的旅程。

　　现在，丽莎有足够的时间好好观察周围的情形了。

　　和她预期的情形完全不同，她受过大量训练，知道应该预期什么，但事实却完全是两回事。星星来来去去，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可她不能确定，每次重新出现的是不是还是刚才那一颗。天空忽闪地改变着就像一卷电影，胶片经过重新剪辑，不按时间顺序连续放映，而是以事件为线索，从一个事件跳到下一个事件。她和其他人被关在能量伞里，看不见实验室的种种变化，不过她可以观察瑞克和贝恩，他们脸庞和身体边缘仿佛有一圈微光颤动，边缘于是有些模糊不清，有时候甚至模糊得出现了重影，每样东西都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各不相混又零零散散，统一不起来。

　　然而，真正的时间才过去了一个地球日而已，现在旗舰已经开始从超空间减速，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就像一个梦。这是她花了大量时间在睡眠上并在梦境中得出的美好结局．还是某种尚未被人类命名的全新体验呢？

　　丽莎、瑞克和贝恩正站在他们小小的世界的边缘，看着星空再度恢复原先的形状。外星系的构造终于展现在他们面前：在这个星系之内，有数颗相当明亮的星罐，其中包括几颗白矮星和巨星，三颗可能来自其它星系的行星或者卫星都映在薄纱似的星云背景之下。当然还有些其它的东西——在小行星区域有不少未曾经过伪装处理的不规则物体，它们数量众多，在宇宙空间的一角映射出来。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贝恩问道。

　　“太空里的碎片吧，”瑞克推测遵，“我们可能已经非常靠近它们的基地了。”

　　“丽莎斜了他一眼，接着她的眼睛睁得老大，似乎十分吃惊。不是小行星，也不是太空里的碎片，它们是太空战舰：成群的战舰无规则地散布在人眼可以看到的范围之内，它们的推进器喷吐着火舌。侦察机、截击机和巡洋舰、战斗巡洋舰，还有旗舰，那里有上千艘战舰正在交火，甚至有数万战舰之多。

　　“敌人的舰队！”

　　敌人的飞船多得都数不过来了，丽莎赶忙取出微型摄像机录下眼前的这一幕。由于体积小巧，她被俘的时候敌人竟然投能发现这个小型设备。

　　如果要想把这些战舰的数日清点一遍，估计要花一年必上的时间；如果仅仅是估算，恐怕也得花上一整天……

　　旗舰正向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光亮处驶去。那是一座被某种力场防御系统完全包窖的堡垒，它具有不对称的外形，体积大得难以估量，以至于他们的传感器拒绝对它做出反应。

　　但是，他们很快就从其它渠道了解了眼前的事物。能量伞毫无征兆地解除了，他们有限的活动范围也重新得以划定。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俘获者提供的都是适合人类大小的食物、饮料，甚至连杯子和餐具的比例都和地球上的一点不差。然而自此以后，他们就再也享受小到这么舒适的待遇了。

　　两名巨人从格栅的两侧站了起来，现在看来，他们应该正站在一张标本桌上。看他们忙乱的样子，也许正准备发动一场进攻吧——巨人们低吼着发出震耳欲聋的低音，他们的战机和各种器械也在隆隆地咆哮，走道里的灯光亮得刺眼，氧气发生器显然在超负荷运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和陈旧的空气、汗臭味，甚至食物腐败的味道混在一起。

　　在看守的呵斥下，他们通过一张螺纹桌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之上。这是一张有足球场那么大，闪着光泽的会议桌。头顶上一排排的灯光把场地照得通明，桌边摆放着好几张椅子。丽莎注意到附近摆放了很多放大器，它显然是方便敌人接听他们说话用的，我的老天！他们的审问者此时也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会场，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定。

　　首先出现的是个矮小的天顶星人，他的个头恐怕只有他们通常所见过的天项星人的一半。尽管披上了一件蓝色的斗篷，但仍然看得出他略微有些驼背。关节肿胀，特大号的手掌和脚掌，这些都显示出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先天性的残疾。褐色的头发浓密得像乱蓬蓬的稻草，他的发型如同一只碗，倒扣在丑陋的头盖骨上，高高突起的前额和向前凸出的脸孔构成了他头部极为不协调的两个部分。他的眼睛尤为特殊，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眼睑，而瞳孔则小得如同针尖。他抱着一本又厚又重的记事本，放在一具亮者灯光的设备旁边，他开启了这台机器，坐了下来，前倾着身体用一种学者似的派头观察着他的三名囚徒。

　　下一个进入会议室的是个彪形大汉。在那个舱室中，瑞克曾经和他干过一架，他忘不了那张面罩，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在在座舱中看到的那恶毒的狞笑。跟在他后头的是三个高矮不一的男性，

　　他们穿着相同的红色制服，他们中没有一个和先前的天顶星残疾一样矮，也没有一个跟他们的指挥官一样高。他们在会议桌的末端坐了下来。

　　丽莎想知道会是准。或者是哪种生物将坐在指挥官和他的参谋之间的首座上。正在她们低声交换意见的时候，答案出现了，她立刻对自己先前的疑问感到后悔。

　　“这些家伙高矮不一，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种？”贝恩觉得很可笑。

　　体型庞大的首席审讯者身高竟然超过八十英尺，他身披一件庄严肃穆的灰色长袍，大翻领高高竖起，除了他巨大的、光秃秃的脑袋之外，他浑身都裹得严严实实。他的眉脊相当厚重，阴沉的脸上长满了痘痘，一张阔嘴使他的形象显得更加令人敬畏，只要他一开口，就没有人会对他的意思产生怀疑。

　　“我是多尔扎，”他说话了，“天顶星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你们必须接受我的审讯。如果你们不合作，就是死路一条。明白了吗？”

　　瑞克、贝恩和丽莎面面相觑，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没能事先选举出一名发言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会在敌人面前接受一场真实的开庭审讯。然而，能够和天顶星人开始面对面地沟通让他们感受到新的希望。

　　丽莎偷偷地打开了微型摄像机的音频录制开关，此时瑞克却上前一步代表他们全体发了言。

　　“我们听到了。你们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些什么？”

　　多尔扎把头转向那个矮子，“恭喜你，艾克西多。在传授这种原始的语言方面，你是个很好的老师。”

　　艾克西多轻轻地把头一点。

　　“为什么你们始终在与我们对抗，微缩人？”多尔扎指了指他右侧的男人，“我相信布历泰早就向你们展示过我们的强大军力。”

　　瑞克用手指着那个叫布历泰的家伙，“是你率先向我们发动进攻的！这一年来，我们只不过是尽力保卫自身的安全而已——”

　　“别把话题扯远了，”布历泰打断了他的话头，“你们必须把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佐尔的飞船，还给我们。”

　　“佐尔的飞船？如果你指的是SDF－1号，那是属于我们的。它坠毁在我们的星球上，是我们把它重建好的。你——”

　　多尔扎也打断了瑞克，“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他对艾克西多说道。

　　“你们对史前文化到底了解多少？快说。你——比较胖的那个。”

　　贝恩怀疑地用手指了指自己．“我吗？算了吧。大个子，我什么都不知道。”

　　“告诉我们，你们到底对史前文化了解了多少！”多尔扎坚持他的提问。

　　“难道你们否认自己利用史前文化发展了一整套新的武器系统吗？”艾克西多也发话了。。

　　瑞克回过头，对他的同伴耸了耸肩。同样的问题又被问了很多次，而且声音一次比一次大，直到丽莎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回答的准备，她才开了口。她勇敢地向前走了几步．挥了挥手。

　　“够了！现在我不会再允许自己的手下接受你们的审讯！”

　　多尔扎抽动了一下他脸上本该长着眉毛的部位。“看来这个女人是他们的头头。”他把背靠在椅子上，用手指搭成尖塔的形状，“你低估了你们目前所处的困境，微缩人，”

　　他挥了挥手，整间会议室突然变得完全透明了。

　　丽莎、瑞克和贝思突然发现自己正位于外……太空之中！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天空中挂着恒星和行星，以及上万艘他们在解除太空跃迁进入天顶星人的领土时看到的战舰。事实上，他们仍然没有离开会议事的那张桌子，多尔扎的话音陆续传进他们的耳膜，他正在叙述这个虚幻的空间里发生的一个能令人感知的事件。

　　光子能量开始在几艘战舰的前端聚集，它们已经瞄准了一颗和地球模样差不多的行星……

　　“我们拥有无比强大的火力。我们的舰队足以在一眨眼间把你们的小小星球彻底毁灭。”多尔扎说道，“如果你们希望得到证实，那就睁大眼睛好好看吧。”

　　致命的射线从上万艘主力舰和巡洋舭中发射出来，会聚在那颗生气勃勃的星球表面，致命的一击迅速在星球表面扩散开来，当爆炸的火光渐渐熄灭之后，他们眼前就只剩下一颗没有生命的、满是弹坑的球体。

　　丽莎垂下了头．这帮天顶星人如此轻率地摧毁了一颗行星，却只是为了向他们证实自己的威力。他们也打算这样对付地球吗？可是，为什么他们却送迟没有动手呢？那个艾克西多所说的“利用史前文化发展的全新的武器系统”指的卫是什么呢？她下定决心要试试能不能把敌人给唬住。

　　“可是你们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摧毁SDF－1号，多尔扎。”

　　“大胆！”审讯者吼道。

　　她丝毫设有理会瑞克的暗示，继续说道：“SDF－1号具有你们做梦都想像不到的强大力量。”

　　多尔扎猛地把拳头往桌面一击，震得几个地球人都摔倒在地。接着，他伸出手去把丽莎一把捞在右于心里、他抓住她靠近自己的脸，警告瑞克和贝恩不要轻举妄动。

　　“现在，我们活泼的小女人，我倒是想知道你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法变成微缩人的。”他把握着丽莎的手捏得更紧了些，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最直接的回答。

　　“别折磨她了！”瑞克喊道，“我们是生出来的……我们生来就是……微缩人！”

　　“生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艾克西多问。

　　“嗯？啊……我们都是母亲生的啊，难道还有别的什么逮径吗？”

　　“那你所谓的‘母亲’又是什么？”瑞克背后的一名天顶星人问，

　　贝恩把脸转向他身后三名穿着红色制服的士兵。

　　“要知道，母亲，就是双亲中女的那个呀。”贝恩看了看瑞克，用手指揉了揉他的太阳穴。

　　艾克西多开始发问了：“你是说，你们的确是从你们族的女人体内生出来的？”

　　布历泰流露出怀疑的神情。

　　“嘿，”贝恩继续说道，“事情就是这样，你知道。让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事情就发生了。”他大笑起来，“这就是爱情啊。”

　　布历泰望了望多尔扎，然后把目光盯住了贝恩。“‘爱情’，是的，我在你们发送的信号里听到过这个词。不过这到底是什么？你们谁能做个示范？”

　　“噢，老兄，”贝恩憋住笑，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你还是自个试试吧，指挥官。”

　　瑞克扫了他一眼，他无视自己的处境，也无视会场庄严肃穆的气氛，禁不住咯咯地笑了出来。“爱情通常都是从接吻开始的，我想应该是这样。”

　　可是多尔扎对此并不满意：假如微缩人可以用接吻的方式创造出来，那么他就要眼前的几个人亲身表演给他看。于是他命令瑞克和贝恩两人作示范。

　　“怏点接吻给我们看，否则我把你们全部砸个稀巴烂！”

　　瑞克正结结巴巴地向他解释两个男人之间不能接吻的理由，却突然听见丽莎说她志愿参与表演，多尔扎的巨手终于把她放开了，丽莎跌跌撞撞地走向瑞克。她显得很虚弱，把整个身体都靠在瑞克身上，似乎这样可以从他体内获取足够的力量。接着，她借助两人靠得很近不易被窃听的有利条件向他陈述了自己的计划。

　　她要瑞克吻她……这样，她就能利用微型摄像机拍下外星人对此的反应。

　　瑞克向后退了一步，和她保持一段距离，“你还是和贝恩接吻吧，中尉。”

　　她扭过头快速地打量了那位下士一番，“听着，瑞克，我宁愿选择和你接吻，可以吗？”

　　“那你必须以命令的形式下达这道指示，长官。”

　　“马上开始！”多尔扎催促道。

　　丽莎迎着瑞克的目光，凝视着他。从她的眼中，他看见了受伤的神情。心中的怒火也不知不觉地消散了。

　　“亨特中尉，我正式向你下令：吻我。”

　　默默地在心里向明美祈求宽恕之后，瑞克走上前去，投入了丽莎的怀抱。他们嘴唇对着嘴唇吻在一起。足足有好几秒钟，他们俩把周围的事物都浑然忘记了。然而在他们的周围还坐着六个巨人．他们不断发出恶心的声响，在这样的环境下。浪漫的情调维持不了多久。他们相互拥抱的手松开了，两人各自退了几步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我们到底怎么了？”多尔扎问道，“难道这就是史前文化的产物吗？”

　　“这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产生的效果。”艾克西多说道。

　　多尔扎站起身来，盯着那几个地球人，“马上把他们带走！把这些微缩人弄出我的视线范嗣！”

　　就在他们再次被赶到那面螺纹桌的时候，瑞克问丽莎：“我们刚才的表演很差劲吗？”

　　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我想是吧。”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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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计们，想像一下，我是说，那时候瑞克、丽莎和贝恩被六个巨人围在中间，亨特和海因斯不过就是伸出手搂着对方，嘴对着嘴而已，那些大块头的坏蛋竟然吓得差点发疯！你知道……（他短促地笑了笑）想像一下吧，如果丽莎的微型摄像机当场放一部限制级的影片，那又会是怎样一个结局？恐怕这场战争当场就可以结束了！”

　　                               ——某VT战斗机飞行员的评述

　　“这跟爱情有什么关系？

　　                             ——摘自二十世纪末的某一段歌词





　　三名被囚的微缩人被送走之后，多尔扎和他的参谋以及下属仍然留在这间审讯室里。男人和女人接吻的情景在多尔扎内心产生强烈反应，搅得他心烦意乱。布历泰也表示，在此之前他监听过这两个微缩人之间的争执，结果导致他的斗志被削弱；无独有偶，前往佐尔的飞船搜集内部传输信号的三名监控小队的特工也有类似的感触。

　　听着侦察小组的汇报，多尔扎不由心生疑窦，艾克西多怀疑缩微人掌握了史前文明，这种怀疑是否正确？也许他早该一有机会就把佐尔干掉，或者干脆摧毁太空堡垒，他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自身以及全族的战士踏上寻求自由放任的道路。

　　”……康达看到几乎没穿衣服的女人的时候，他也有相同的反应。”利克作为机组的负责人作了总结。

　　“千真万确，长官。”康达也附和道，“虽然我无法确定具体时间。”

　　“这一定是史前文化的产物，”多尔扎说道。他把双手抱在胸前，对着这些人说道：“下面我要说的话，出了这间会议室，你们谁也不许泄漏半个字。明白了吗？”

　　布历泰和艾克西多点点头表示赞成，利克、康达和布朗则齐声回答：“是，长官！”

　　“史前文化，正如布历泰和艾克西多所知道的那样，它是我们的祖先从洛波特技术中发展而来的精髓。是的，我们的祖先。”他着重强调了这一段话．为的是让那几名侦察舰机组成员听明白。“起先，天顶星人也是和那些微缩人一样大小的。而且有一段时期，我们天顶星的男人和女人也生活在一起，当时我们称之为‘社会’。后来我们利用史前文化改造了自身，通过这一进化过程，我们拥有了现在这样的体型、力量，以及种种的优越性。然而，我们至今仍然就这一系列的事件向你们保密，原因就在于史前文化的秘密已经失传了。”

　　多尔扎把手掌按在桌面上，上身向前倾斜。

　　“所有的线索都使我确信，这些失去的秘密一定能够在佐尔的飞船上找到。”他顿了顿，想让大家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就是微缩人对我们造成如此之大的威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完整元损地夺回飞船的原因。”

　　“我们无法确定微缩人对史前文化的理解和应用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布历泰补充道，“但很显然，他们学会了如何维修和使用洛波特技术制造装备，也许他们已经达到可以据此开发出全新的武器系统的能力。”

　　“长官，”利克说道，“我们已经向他们展示了强大的威力，为什么不以他们的行星作为要挟条件强令他们返还飞船呢？”

　　对他们来说，这仍然是个全新的概念，不过多尔扎却对此很感兴趣。他摸了摸下巴，征求艾克西多的意见。

　　“你对这个种族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你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也是有目共睹的。我想知道的是：这样的胁迫条件会奏效吗？”

　　艾克西多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用词：“长官，把过去的成就老挂在嘴边，这可不是天顶星人的处世方式。既然您准许我留在这里发表我的意见，我必须说，这些微缩人在求生方面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出色。记得我们首次向他们的母星发起进攻的时候，这艘战舰的指挥官不顾数万名自己同胞的生命，在大气层内进行了超空间跃迁，从而逃脱了我们的包围。就是同一名指挥官，他宁愿拿战舰以及船上所有人的生命冒险也不肯向凯龙的机械化师投降，最终引爆了他们星系第四颗行星上的反射炉。即便在雷达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对我们要求他们立刻投降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因此，大人，我给您的答案是：不，我认为这个方案肯定行不通。”

　　“我们不能冒险，否则你些秘密就全泡汤了。”多尔扎说道，“我们必须瓶人打人佐尔的飞船，侦察微缩人到底对史前文化了解多少。”

　　布历泰本人对佐尔飞船的内内外外都相当熟悉，他根据多尔扎的意思立刻就拟定了一个方案，与此同时，利克、康达和布朗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志愿报名，通过细胞转换进程把天顶星人的标准体型转变为微缩人的比例。

　　多尔扎和布历泰一定会接受他们的申请，甚至会对此表示满意。幸运的是，没有人会询问利克他们突然做出这种牺牲的原因。因为如果有人问起，所有这些与洛波特技术和史前文化有关的谈话就会被泄漏出去。其实，他们自己的打算不过是想再多看一眼那些衣着暴露的女性微缩人，并再次经历那种令人惊奇的体验。

　　在市历泰旗舰的某间牢房里，丽莎、瑞克和贝恩正坐在走廊灯投射出的斑驳阴影下。牢房的门是双层的，上面镶嵌着六角形的窗户，光线从外面倾泻下来，从门窗的尺寸就能明显看出地球人和天顶星人在身高比例上的差别。这间牢房看起来和搬空了的客机机库差不多。但在里面至少看不见巨人们来来往往的身影。

　　“刚才那一幕真是我所见过的最古怪的情形了。”贝恩说道，“你们俩刚一接吻，这些大家伙就呆若木鸡，真让人搞不明白。”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把地球碾成齑粉，但这简单的一触却让他们不知所措。”瑞克说。

　　丽莎则陷入了沉思。

　　“这个‘史前文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你怎么想，中校？”

　　丽莎看着贝恩，“你没有注意到外面始终不曾见过女性天顶星人吗？没有小孩，没有平民，甚至没有技工和维修人员。他们中间只有军人。”

　　“别忘了我们并没有到过太多的地方。”瑞克提醒她。

　　“这我知道，中尉。但也可能在他们的种族里根本就没有女性，”

　　“不，绝对不可能。他们知道你是女的，他们起码对‘母亲’和‘出生’这两个概念会有一些了解。”

　　“中尉，我们得离开这儿。”贝恩四下张望着。

　　“我明白。我有了个主意，也许能把我们的新式武器派上用场。”

　　“什么新式武器？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瑞克轻轻触了触嘴唇，“就是接吻啊。明白了吗？我们就在这慢慢等，一看到守卫送饭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呃，武器，把他弄晕，然后就能出去了。”

　　贝恩立刻站了起来，“太棒了！只要出得去，哪里都比这儿强啊。”

　　丽莎看了看他们俩，“你们开玩笑的吧？难道说天顶星人每露一次面，我们就都得来那么一下？算了吧，中尉，今天我已经听你说得够多的了，但这一句比它们加起来都厉害。”

　　瑞克惊讶得张大了嘴。“等等，中校。刚才在会议室里，这主意是谁先出的？再说了，如果你认为我说这些是出于我的私心，你大可以选择别——”

　　“够了，先生！我吻你只是为了把他们的反应给录下来。”她拍拍摄像机，“现在已经大功告成，我们不需要再费那个劲了。”

　　儿恩朝她走了两步，“嘿，听着，我非常愿意做您的搭档。完全志愿的，海因斯中校。”

　　“稍息，下士。”丽莎命令他。

　　她转过身，背对着他们俩。她很生气，但心里却叉在想：在军官手册上，是甭有过“战略性接吻”的论述呢？

　　援军已经上路了。

　　战机的复杂装置能够让它做出最为时髦的动作。麦克斯·斯特林刚刚把天顶星军队列兵身上剥下的衣服“穿”在铁甲金刚身上。他成功地把高难度的动作和战机的脑电波控制系统天衣无缝地揉合在一起，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还可以耍出更多漂亮的把戏。不管怎么说，他在狭小的储藏室空间里把事情给搞定了，这也将在他作为VT战斗机英雄充满传奇的一生中写下一笔。

　　在确信天顶星人已经全体集结并离开之后，麦克斯探出头看了看走廊，悄悄溜出小型储藏室。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他的本能了。天顶星人的制服穿在铁甲金刚身上相当合适，尤其是那件带者高领的夹克。他把圆形的帽子压得低低的，只露出很小的一部分空间，供座舱内部的广角长距离摄像机和扫描器取景之用。

　　顺着走廊还不到十步，麦克斯就迎面遇上一个大块头士兵，身上还背着轰击枪。幸运的是，他仅仅略微点了点头向他示意。

　　骗过第一个家伙之后，麦克斯信心十足地迈开了大步。不久，他看见两个敌人的卫兵看护着一张螺纹桌穿过了飞船。麦克斯赶忙打开摄像机上的放大器锁定了那张桌子。在上面，他发现了丽莎、贝恩和瑞克。从外表上看，他们没有受到过折磨，而且也没有和巨人看守搏斗过的痕迹。

　　麦克斯小心翼翼地跟在守卫身后，为防止被敌人发现，他跟他们保持了一段距离。最后，他亲眼看见亨特中尉和其他两名战友被关进了一间双重门的牢房，外面只布下了一个岗哨。

　　麦克斯不想等太久，况且那个哨兵已经困顿地打起了呵欠。他决定趁着敌人疏忽，一举攻入牢房。麦克斯迅速把铁甲金刚的再个部位再次检查了一遍，准备开始行动。

　　而莎听见门外走廊里的骚动声，她的心里咯噔一跳：也许亨特的计划是可行的。即使行动失败，对她来说也算不上什么损失。因此她开始说服自己，把接吻当做这项任务的一部分。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瑞克，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准备他们的“秘密武器”，而贝恩则站在大门旁边等待时机。

　　刚拉开牢门。麦克斯就一眼看见他的两位长官像恋人一般亲热地搂在一块。当然，他的反应除了震惊之外倒是再没有别的什么。可是他短暂的行动麻痹使这些囚徒更加确信自己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三个人风风火火地冲向走廊，幸好麦克斯及时打开外部通话器叫住了他们。

　　“是我——麦克斯！”

　　他们把提到半空的脚停了下来．睁大眼睛盯着他。

　　“麦——麦克斯？”瑞克试探性地问道。

　　“是啊，我好端端地站在你们跟的。”

　　“上帝啊，麦克斯，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呢。”丽莎说道。

　　“噢，是啊，说来话长了。”

　　贝恩已经开始打听他从哪儿弄到这一身制服了。

　　“那个“后再说。我们最好尽快离开这儿。”他降低高度，把铁甲金刚那戴着手套的左掌伸了出来，瑞克和丽莎立刻爬了上去

　　麦克斯抽回了手掌，把贝恩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地面上。“嘿，伙计！”

　　“等等，贝恩，我得把你放在另一边。”

　　贝恩爬上他伸出的右掌。然后麦克斯把铁甲金刚的双手平举到制服的胸袋位置，丽莎和瑞克攀着夹克口袋上的标志钻了进去，贝恩也同样爬进了另一只口袋。

　　“我只是不想拆散这一对爱情鸟，贝恩。”

　　“喂。等等，下士。”丽莎抗议了，“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逃跑。”

　　“为了逃跑所以才拥抱接吻，嗯？我明白了。”

　　“你给我听着，麦克斯——”

　　“省省吧，中尉，向你保证，我绝不会把今天的这件事传到麦克罗斯城里去。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把我给蒙住了．我一直以为你喜欢年轻的小姑娘呢。”

　　“麦克斯！”

　　“你们蹲好，我们这就动身。”

　　瑞克强压住怒火，顺着制服口袋滑坐下来，他的身边就是丽莎。

　　铁甲金刚拉开囚室的双重房门，迈着僵硬的步子沿着长长的通道向前走去。

　　没过多久，他们就听到麦克斯发出示警的声音。一个全身披挂、佩戴着轰击枪的天顶星士兵正向他们走来。这个士兵和伪装过的铁甲金刚擦肩而过，他们再次蒙混过关，口袋里的瑞克和丽莎却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

　　然而事情却没完．那名士兵突然停下脚步，叫麦克斯站住。

　　以当前的境况，麦克斯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和身上的“乘客”，如果选择发射仅存的那几枝火箭，就会把瑞克和丽莎烤成焦炭。不得已，他只得做出了惟一可行的选择：逃。他直截了当地撞上了两个迎面而来的步兵。麦克斯抓住其中一个，把他抡了几圈，甩在另一个家伙身上。然后他继续往前冲，但第一个士兵已经追了上来并朝他开火，另外两个也加人了追杀他们的行列。

　　铁甲金刚承受着一发又一发的能量弹．但他仍然头也不回地向前跑，被打破、磨烂的制服残片纷纷顺着战机的尾迹飘落下来。在瑞克的催促下，麦克斯把铁甲金刚切换成了守护者，伸展开的机冀撕破了天顶星制服，他开足了尾部推进器一路狂奔。身后跟随着冰雹般密集的致命弹雨，守护者看起来就像只系着披风的巨鸟．祈祷能够杀出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

　　走廊很长，但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急弯，麦克斯知道VT战斗机无法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完成一个九十度的转弯。在T形走廊的顶部有一个大型的控制面板，也许战斗机能够不受损伤地从这个地方穿过去。麦克斯做出了选择，把推进器的拉杆复位。

　　穿过这个舱壁实在是太容易了，麦克斯突然意识到VT战机穿过了控制室里一面巨大的圆形显示屏，把它打得粉碎。守护者越过战舰中心控制室里一排又一排漂浮在半空的投射导航图，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房间的另一头有个打开了的四方形舱口，它显然通往某个维修通道，通道的尽头有一台封闭的电梯。电梯门打开了，天顶星人仍然在射击，一个目瞪口呆的天顶星人看着他们像一阵风似的从走廊上掠过，炮火差点击中VT战机的雷达天线罩。

　　又是这种狭小的地方。麦克斯掀开座舱，顺着战机的手臂跳了下来，手譬还提着一把雷射步枪。

　　“回路被烧坏了，这家伙很快就会爆炸！”

　　瑞克从口袋里爬出来，沿着守护者伸直的手臂走向电梯台拢开关。他跳上去，紧紧抓住它，使劲一蹬，门终于关上了。敌人的炮火暂时被阻隔在大门之外，电梯也开始下降。一、二、三、四、五，他们连续往下走了五层，守护者发出即将爆炸前的噪音，烟雾也开始扩散，麦克斯和其他人都默默地祈祷电梯大门快些打开。

　　电梯在第六层停下了，大门向两旁滑开，四名逃犯再次踏上归途。可是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夭顶星步兵向前一个饿虎扑食想把他们抓住，结果他不但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抓到，还摔了个狗啃泥。士兵爬了起来，煞费苦心想抓住的猎物跑了，可他看见电梯里有个东西，上面裹着一件制服，似乎正在闷烧。

　　他或许还花T一秒钟时间判断达台像鸟一样半蹲着的家伙到底是什么，VT战机爆炸的冲击波就把他给掀翻丁。

　　士兵的最后一扑虽然没能抓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但他至少成功地把他们给分开了。

　　瑞克和丽莎跑了好长一段路才发觉贝思和麦克斯并没有跟上来。他们回头找了一会，然而VT战机的爆炸引来了更多的天顶星士兵。看来快些逃跑是更好的主意。

　　他们来到一个宽敞的地方，几条走廊在这里交汇。球形的拱顶下容纳着许多发电机、计算机终端，以及各式各样的管道系统。这里还弥漫着一股异常强烈的味道，这种味道要比他们所遭遇的与外星人有关的任何事件都要邪门。一阵低沉的咆哮使他们意识到周围还有一种类似高压锅发出的声音，但是低频部分显然被增强了。他们赶忙把自己隐藏在一具长长的、带有很多开关和手柄的控制台下，这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向两边窥视。

　　他们看到的足一排足足有三十米高的容器，从形状上看，它们跟竖直了的药物胶囊差不多。胶囊体的材质是透明的，里面充满了紫色的粘稠液体，在机器的带动下，这种液体不断地旋转、搅拌着。至少有六个容器里的东西已经半成型了，那都是些尚且看不出面部特征的_灭顶星人。看到眼前的景象，瑞克感到迷惑不解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烦躁，然而丽莎短促的吸气声告诉他：她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天顶星士兵都长得如此相像的原因——他们都是克隆人！”

　　丽莎冒险把头探得更出来一些，以便获得更好的视野：现在她看到了另外一排胶囊状的容器。它们就位于大容器的正前方，里面同样盛着不断搅拌的液体，同样也站着几个半成犁的人体。她花了好一阵子才想通这个问题，正当地转过身要向瑞克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时，却突然变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耍说的话：天顶星人正把他们战士的体型缩减到地球人的比例。

　　瑞克看着她，他一定以为她已经发疯了，但她并未因此而责备他。然而事实就摆在他们的眼前，时此，他们再也得不出其它合理的解释。

　　外面走进来不少士兵，显然是来抓捕他们的。两人赶忙转移，直到他们走到不远处一间昏暗的武器仓库才开始继续刚才未曾结束的谈话。

　　“你记得多尔扎一直在问我们是怎样变成微缩人的吗？”

　　“是啊，那又怎么了？”

　　“他们肯定在猜测我们是否具有和他们类似的克隆工场和微缩设施。这正是他们无法理解两性之问表现出亲密动作的原因，因为，呃，在一个由克隆人组成的社会中，爱情和性显然都是不必要的。”‘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别开玩笑了。如果在遗传方面能够找到天顶星人和地球人之间具有关联之处，我是一点都不会惊讶的。在很久远以前，他们很可能也是和我面同样大小的人类！”

　　“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类当中的巨人，还是巨人当中的人类？。’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想，现在这还很难说。也许在分析录像资料之后会得出结论吧。不过现在．我只能说他们有向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他们已经掌握了重组人体模组结构的方法——借此，他们可变大，以应付恶劣甚至敌对的环境，变小，则可以……”丽莎耸了耸肩。

　　“是啊，”瑞克问道，“变小了好做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把一些士兵的体型缩减呢？他们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史前文化。”丽莎坦白地回答。

　　她的舌音刚落，瑞克就听到一声咆哮，只见一只巨大的手掌猛地伸了过来，把丽莎抓在了手里，她尖叫着，瑞克也昏了头。大声叫喊着追了上来。

　　巨人站直了身子，把手中的丽莎靠近自己的脸，冲着她吼叫起来，此时瑞克已追出了走廊。天顶星人也看见了瑞克，他只不过伸直了自己的脚——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使出“踢”的力气，然而这股力道还是足以把瑞克抛到半空。让他掉到一堆架起的雷射枪上。挨了这么沉重的一击，他全身的骨头居然没有散架，这可真是个奇迹（后来，他说这可能是肾上腺激索分泌的缘故），但在这个时刻，他所能想到的只是自己被埋在了一堆武器丛下面。虽然被撞得七荤八素，但他仍然龙精虎猛的，一股怒气直冲脑门。

　　瑞克重新控制住心中的恐惧和怒火，跪下一边膝盖，举起了一把雷射枪扛在肩膀上，那姿势如同发射巴祖卡火箭筒——唯一不同的是，这具巴祖卡竟然有五米长。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扣动了扳机，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发射出三发能量弹。三发全部命中那个天顶星士兵——一发击中他的面罩穿透了他的眼睛，另外两发击穿了他的胸甲——这个大家伙轰然倒地，像一棵巨大的橡树，瑞克立刻丢下武器，冲向仍然握在巨人手中的丽莎，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

　　他突然停了下来，动作变得相当缓慢轻柔，生怕碰到她。

　　“喂，丽莎……你伤得重吗？”

　　“我没拿稳摄像机，我——我……它彻底摔成了碎片。”

　　“别管什么摄像机了！你是说，你没受伤？”

　　“是的，我想没有。可是我们的任务……’’

　　“简直让我不敢相信，”瑞克嘟嚷着帮她从天顶星人松弛的手掌中爬出来，“有些时候，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即便军官也是如此。”

　　他说这句话的本意并非是让她振作精神，可偏偏鬼使神差地达到了这个效果。她甩开他的手，抹了抹泪汪汪的眼睛：“你可别先拿我开涮，亨特。”

　　瑞克感到远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一把抓起她的手，两个人的逃亡再次开始了。活像过街的老鼠，他边跑边告诉自己。

　　高高在上的天顶星士兵就在他们头顶上，这种情形迫使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乱窜。最后，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灰暗的、年久失修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壁由于压力作用已经出现了裂痕，地面上到处都是宽大的缝隙和破洞。能量弹的爆炸发出短促的闪光，在他们奔跑的身形四周映出昙花一现的影子。突然，整个世界从他们的头顶上消失不见了，亮光和声响也渐渐淡去，他们双双落入了一片虚空……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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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莉娅出场的时候，演员名单还没有放完，这是否意味着另一出更加残酷的戏剧即将上演？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现在，他们惟一能干就只有打扫这一片狼藉了。

　　布历泰正注视着两名次级梯队的士兵把观测显示屏的碎片从艇桥往外边运。观测窗的气泡形风挡也被撞坏，它和布历泰本人的军事生涯一样难以再有起色了。

　　微缩人的战斗机穿破墙体脱逃的时候，多尔扎、布历泰和艾克西多三人正站在舰桥上。几秒钟之前。他们才被告知那几名囚徒已经逃脱，布历泰还信誓且旦地发誓说会马上把他们重新抓获。结果呢，变形之后的铁甲金刚呼啸着冲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击穿了导航显示屏。布历泰朝多尔扎的脸上瞥了一眼，现在，他的目光已经朝他瞪了过来。

　　“这么说，布历泰，你就是这样追捕微缩人的？”

　　“很遗憾地向您报告，我还没把他们捉住。他们的体型太小了，搜捕他们的难度相当大。”

　　天顶星人的最高指挥官把他的脑袋歪向一旁，“确实如此。现在，还有更大的困难在等着我们，那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你明白吗？”

　　“明白，大人。”

　　“你要对这次事件负责，这次你办事不力也将被记录在案。”多尔扎转过身背对着布历泰，“过去我一直很信任你，我认为你能够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指挥官。”

　　他又转过身，指指破损的气泡状观测窗。“但不管怎么说，以当前的局势来看……你已经无法胜任这项任务了。”

　　简直要比布历泰预料的还要糟糕，但他认为总还是有办法挽回的。艾克西多上前两步为他说情。

　　“可是，长官，如果是这样，那项渗透任务——将由准来负责实施呢？’’

　　多尔扎考虑了一会儿，“布历泰对佐尔的飞船了解得相当透彻，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比宝贵的，我会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我将委派阿卓妮娅全权负责指挥我们的三名特工。”

　　“阿卓妮娅！”布历泰和艾克西多都惊叫起来。

　　“可是阿卓妮娅并未受命——”

　　多尔扎挥挥手示意艾克西多闭嘴，“阿卓妮娅指挥官一向忠心耿耿，她从未让我失望过。况且，我已经把最优秀飞行员划归她指挥。”

　　这时，两名士兵按照命令把螺旋桌从入口又抬进了舰桥。三名“微缩化”了的特工，利克、康达和布朗正站桌面的一角，他们身上穿得非常简陋——外衣是用无袖的麻袋布制成的，腰间用丝线草草一绑就算了事。

　　多尔扎严肃地俯视着他们。

　　“你们知道此行的重大意义吗？”

　　“明白，长官！”三个细弱的声音异口同声地答道。

　　“米莉娅会负责把你们送到太空堡垒里去。”

　　三名特工互相看了看，显露出激动的神情。

　　“如果胜利归来，你们每个人都将指挥一艘巡洋舰。”

　　他们举起三条手臂敬礼示意：“为了天顶星的无上荣光！”

　　多尔扎向他们回礼，螺旋桌被撤下去了。他又转身面向布历泰，“这一次，我们绝不会再失败了。

　　贝恩认为他们刚刚从外星巨人伸开的五指中逃脱，而麦克斯却告诉他根本不是那一回事。就在天顶星人跳起来发现打开的舱门里VT战机爆炸的一刹那，他们也扑向了走廊的一侧。他们看见瑞克和中校朝另一个方向跑，他们跑得太快了，无论尾麦克斯还是贝恩都追不上。后来，大批的外星人士兵涌进这片区域，两名下士只好转移到一条与飞船中心走廊平行的维修通道。几个钟头以来，他们一直都很顺利，直到麦克斯一个不小心触发了一台警报扫描器，他们的好运才到了头。这台扫描器重新启动了，它顺着维修通道的地面来来回回地不断运动。

　　现住，他们屁股后头又跟上了三个士兵，弹雨在他们头顶上飞来飞去。这几个士兵正把他们往一具早已安排好了的电梯里赶，希望把他们堵死在里面。也许他们未能辨认出其中一个微缩人手里还拿着一具武器，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待他们两人冲进电梯，麦克斯就飞快地调转枪口。把手中的雷射枪瞄准了电梯控制器，开了火；炙热的光束融化了金属，形成了一个回路，电梯门闭拢了，轿厢肝开始下行。

　　这是一个充满了水的梦中世界，明美正离他远去，而瑞克则夫大声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她的名字……

　　接着，丽莎的脸庞逐渐浮现在他面前，越来越清晰，那个梦却渐渐潢去了。她帮了他一把，使瑞克坐直身体，询问他是否感觉好些了。

　　他这才慢慢回过神来。这是片他们从未到过的地方，四周又湿又暗。他们待在一片布满粗大管道的舱室里，导流板、阀门，以及各式各样的调节器都位于隧道系统的边缘，蓄水池则一直延伸到远方的黑暗处。一道亮光透过头顶投射下来，空气相当污浊，室内还克满厂机械泵、过滤设备、流水和流体控制器发出的各种当当声和嘶嘶声。

　　他们俩部浑身湿透，丽莎一头长长的棕色卷发也拄满了水滴，像波浪一般半垂到她的背上。

　　她说：“我们现在一定是在液体循环舱里。这些设备的运行状况相当糟糕。”她突然被自己的话逗乐了，“真是不合时宜，嗯？正是这个水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恐怕下坠了一百英尺都不止呢。”

　　瑞克花了些力气才站了起来，“也许是水减缓了我们下坠的冲力吧。但除此之外，我没被淹死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丽莎避开他的凝视，“我不能看着你淹死却袖手旁观，亨特。”接着，她又正视着他，“现在我们扯平了。”

　　瑞克的眼睛逐渐适应了这里的黑暗环境，他注意到散落在他四周的废弃物和残骸。

　　不远处就有几个舱门和电梯平台，远方还能看得见微弱的灯光。

　　“难道他们对这些设施只管使用，不管维护吗？”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中尉。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全部科学知识，也许他们只懂得怎么使用那些装备，而不知道如何维修。在他们中间没有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维护人员，只有克隆出来的士兵，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这么来的。”

　　“竟然具有这么强大的破坏力……不知道他们摧毁了多少星球，杀戮了多少生命。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恶心。这是种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文明形态。”

　　“我想这跟我家里也差不多。”

　　“什么意思？”

　　“我父亲总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生命’。”她叹了口气，“我生长在一个军人世家，我的家族从上个世纪开始就是这样了……这辈子我惟一懂得的就是防御部队，‘任务’，就是我所关注的一切。”她打了个手势．“我想你以前一定听过他们是怎么评价我的。”

　　“是的，不过，那正是你成为一名军官，成为领导者的原因。你将成为大伙的主心骨。”

　　丽莎的眉头打了个结，“你从哪里找到这些词的？”

　　“不过是普通的逻辑罢了。”瑞克笑道，“有些VT战斗机飞行员把你称作‘超级女孩’。”

　　“太棒了……”她盯着瑞克，眼神里似乎有些不太高兴，“你知道，我从未想过要逼迫某人去作做什么事。我只是……”狡黠的笑容取代了她严肃的表情，“算了吧，不过我敢打赌，麦克罗斯小姐从来不逼你干这干那的，对吧？”

　　瑞克突然现出警觉的神情，“明美？你怎么会知道——”

　　“你一直在喊着她的名字。‘明美！明美’！”丽莎恶作剧地模仿着他的腔调，

　　“好吧，好吧，那又怎样？”

　　“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呀。”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不过是朋友，如此而已。我想你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现在已经是名人了，算是公众人物吧。因此，我们就再也没时间单独相处了。”

　　“她很有天赋，我敢肯定。”

　　瑞克瞧了她一眼，暗示她已经走得太远了。

　　“听着，中尉，我并没有开玩笑。至少你心里还有个人可以惦记，而我却只能期待着下一个任务。”

　　“在你生命中就不曾有过重要的人物吗？”

　　“你就把我当做SDF－1小姐吧。”

　　“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你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多数男人都会……”

　　“什么？”

　　“我是说，你是个很有魅力的军官，而且……”

　　好一阵子丽莎一言不发，然后，她清了清喉咙站了起来，“好啦，我们得去会会那些一直在附近转悠的家伙了。对吧？”

　　她拉起瑞克的手，“我们离开这里，中尉。”

　　他们朝远处的亮光走去。

　　引擎窒、储藏室、空荡荡的仓库，又一座循环舱，还有更多的储藏空间——所有的这些都处于破旧、肮脏以及缺乏维护的状态，但只有一样起了变化：空气里浓重的潮气和混浊的成份都在逐步降低，一阵微风吹拂着丽莎的长发。

　　他们靠近了风吹来的地方。

　　在远处堆积着战斗囊和各种花式繁多的军械的储备室的尽头，他们发现了出口：一个从舰体向外延伸的长方形舱口。他们立刘朝着那个方向奔跑起来。风不再是轻柔的了，有些凉凉的，还呼呼直响，可一到舱口边缘，这股风就嘎然而止。

　　他们全神贯注地寻找出路，却忘记了自己登上了这艘飞船内部的另一艟小飞船！

　　如果可以称之为飞船的话。

　　他们从未料想过舱门外竟然是如此的一番景象。这让他们大吃一惊：几百艘天顶星飞船悬浮在指挥中心的天蓝色靠泊码头上，如同不受重力约束漂在海面上的轮船。丽莎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感冲击，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可能吗？多尔扎的话动基地有一千英里长，它大得足以容纳所有这些飞船！这个秘密最好还是把它保守在心里为妙。她的思想剧烈地斗争，脑子转得飞快，几乎都控制不住。

　　瑞克拉住她的手臂使她站稳。“有人来了！”他警告说。

　　他们立刻隐藏在大门口的几个货箱后边，瑞克仔细地听着那个声音，他马上判断出这种声音绝对是天顶星人发不出的。那么就只能是……

　　“贝恩！麦克斯！”丽莎喊了出来。

　　四个人又碰头了。他们高兴得互相拥抱，还简要地交换了各自的经历和经受的考验。麦克斯告诉丽莎，她的头发垂下来的样子很可爱，而她则“祝贺”他竟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曾摘下飞行员的“思维控制头盔”，另外贝恩依然还是像以前那么风趣。

　　“那么，我们下一步有何计划呢，伙计们？”

　　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重逢后的喜悦逐渐冷却下来．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这的确是个问题。从舱门往外，他们看见这艘旗舰边上有一条巡洋舰，它正通过一条传送带从旗舰上接受给养和物资。

　　“要混到那条船上是轻而易举的，”麦克斯说道，“不过谁知道它的目的地在哪儿？”

　　“管它呢？”贝恩回答道，“我们走吧。”

　　“等等，贝恩。”丽莎说，“我们被这艘船带到这里，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待在原地，回到SDF－1号上去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麦克斯却不赞同这个结论。“除非天顶星人不来抓我们。这一路我可受够了。如果再落到他们手里，我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他是对的。”瑞克也同意他的观点，“你说了算，不过我认为还是上那艘巡洋舰比较妥当。”

　　丽莎两手抱胸，最后还是松开手笑了。

　　“好吧，我们走。”

　　他们立刻上路了。

　　探索前往临近舱门的道路要比他们所想像的困难得多。不过在他们抵达传送带之后，要在敌人哨兵的眼皮子底下把自己藏匿到货物后面就太容易了。正当他们这一小伙人从布历泰的旗舰输送到那艘紫色的装甲巡洋舰的时候，瑞克再次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老鼠。

　　阿卓妮娅正是这艘巡洋舰的指挥官，她的手下也是清一色的女性船员。她技艺高超，受人尊敬，而且手握重兵。在其他人倍受挫折的情况下，她却能屡立战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她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确保了她光辉的前程。然而许多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在她温柔的目光和娇小的体型之下却潜藏着傲慢、自负和狂妄。她具有以麾下半数舰队为代价换取胜利的激情——这一点使她深受天顶星最高指挥官的喜爱。然而，和她的下属们一样，她不过是把恐惧潜藏在内心深处而已。事实上，在所有的天顶星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迫使她采取守势，据说他对她的敬重也因为夹杂着某些返祖的俗欲而沾染上了污点。这个人就是凯龙，人们口中称道的“幕后黑手”。

　　阿卓妮娅走进舰桥，站在多尔扎事先承诺指派给她执行渗透任务的昆德伦请机甲大队王牌飞行员米莉娅·帕瑞诺身旁。

　　也许米莉娅并不像她的上司一样野心勃勃，但在目空一切这点上却没有丝毫差别。阿卓妮娅生活在自我称颂的氛围之中，而米莉娅则是为了实现完美的人生而战斗：她要在天顶星人有史以来一直在玩的战争游戏中拔得头筹。尽管她面临着许多挑战，尽管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尽管还有许多领土需要去征服，她却着了魔似的疯狂地寻求特殊的、能够满足她天性的未知领域，这一点使她在众多天顶星人当中脱颖而出。然而她从不犯错，所有的任务都能完美地达成。从这方面看，地和她的指挥官非常相似。不过阿卓妮娅善于钻营，而米莉娅却始终还只是米莉娅。尽管有多次机会可以使她获取指挥权，可她每一次都主动放弃了。晋升将使她远离战斗任务，而她的天性却渴求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战斗，渴求迎接各种挑战。她没有耐心去适应指挥官的那种生活，她不愿意因为士兵们任务执行的好坏而时时刻刻准备接受上司的责备或赞誉。不，从那些笨拙的长官手里接受命令总是要容易得多，况且她还被允许在第二岗位上享受自由的乐趣。

　　她急切地想和这些微缩人较量一番。他们把布历泰手下的飞行员耍得团团转，即便是威力无比的凯龙也没能在他的新对手面前占得上风。

　　现在该让女性天顶星人出场，扳回这一局了。

　　阿卓妮娅和米莉娅两人具有截然不同的动机．意识不到这一一点的人往往认定这二人之间的关系是竞争性的，连舰上许多女兵都是这样想的，事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阿卓妮娅甩起罩在深红色制服外面的灰色指挥官斗篷，转过身面对着她的王牌女飞行员。阿卓妮娅一头蓝色的短发使她看起来十分干练，而米莉娅却留着从前额下垂的浓密的绿色长发，一双翡翠般碧绿的眼睛闪耀着性感的火焰，这种风格和阿卓妮娅完全不同。

　　“我想你已经接到这个任务了。”

　　“是的。阿卓妮娅指挥官。我可以提一提自己的看法吗？”

　　“有什么就尽管说吧。”

　　“往SDF－1号里派遣间谍，这种任务似乎用不着我来干吧？”

　　“不，我认为派你去是完全应当的。”

　　“可不管怎么说，我是个战斗机飞行员，而不是运输机驾驶员。”

　　“这项任务事关重大。它是多尔扎摄高指挥官亲自指派的。”

　　“当然，长官。不过——”

　　“现在，体不是认为这些微缩人已经用事实证明他们比你料想的要危险得多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正求之不得呢，指挥官，”

　　“我需要提醒你这次任务关系到我的声誉吗？”

　　米莉娅鞠了个躬，并向她敬礼，“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大人。”

　　阿卓妮娅眯缝起她的眼睛。

　　“那三名微缩化了的特工被装进一个胶囊状的飞行器里，现在已经运到了我们的姐妹舰上。一旦我们进入太空堡垒的射程，你就马上带他们走。现在，你打算怎样把这些间谍送进去？”

　　“我的职责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这项行动的任何细节。”

　　指挥官有些生硬地回答道：“我明白。”

　　“大人，如果布历泰指挥官能共同参与行动就最好不过了。当然还有凯龙。”

　　“凯龙指挥官会始终与你同行，米莉娅——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没有了，长官。”

　　“那么解散，回你的宿舍去，超空间跃迁很快就要开始了。”

　　对于隐匿在阿卓妮娅的巡洋舰里某处补给舱的四名微缩人逃亡者来说，超空间跃迁显然是一个太好消息。自从超空间跃迁开始以后，天顶星哨兵就离开了舱门，把他们留在堆满了各种武器和战斗囊的仓库里。不过他们仍然保持着审慎的乐观态度，尤其是贝恩。

　　“我知道它能够让我们穿越时空，但我们不妨数数途径的不同地点。也许这次跃迁之后，大家都会完蛋。”

　　丽莎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时间指示器上，不过贝恩的评论分散了她的精力。

　　“亨特中尉，你以前从未告诉过我你的小队里竟然有这样一个活宝。”丽莎指了指贝恩，“我们刚从着了火的热锅里逃出来，而他却一门心思想着开玩笑。”

　　“好啦，贝恩，别说了。”瑞克说道。

　　“可即便脱离了超空间跃迁回到地球轨道，”麦克斯问，“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从这逃出去呢？”

　　“我们可以试着把这里的一架战斗囊开走啊。”

　　丽莎轻描淡写地说，似乎驾机逃遁是他们三个天经地义的活儿。

　　“爬进战斗囊，然后从这里飞走，对吗？那又有谁来教我们开动它？你认为他们会把使用手册遗留在战斗囊里吗？也许就在杂物箱里，嗯？”

　　丽莎伸出手指捂住了自己的嘴．“难道战前培训的时候你都在逃学吗，中尉？”

　　“等等！”瑞克谨慎地辩白道，“当然，我和所有人一样研究过这玩意儿的内部结构．但那毕竟只是残骸，没有人真正驾驶过战斗囊。”

　　“听着，瑞克，你自己说过，他们的系统是很复杂，但绝不是无法掌握的。有三个像你们这么棒的尖子飞行员，这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得了。中校……”

　　丽莎看了看表，“从地球轨道跃迁到多尔扎的指挥中心一共花去了二十四小时的真实时间。假设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SDF－1号，那么就还有二十四个小时可供我们研究摸索。”

　　”假如我们并非前往地球轨道呢？如果我们脱离跃迁之后发现正位处天顶星人的前沿或者基地，甚至不晓得什么鬼地方又该如何？”

　　“真要出了这种事，我们学没学会驾驶战斗囊部无关紧要了”。

　　瑞克直起身来，掐了掐他的手指关节，“那好吧，伙计们，我们上。”

　　在舰艉的特殊武器舱里，米莉娅正坐在一架侦察型昆德伦诺机甲里给自己上着安全带——这是一种由因维德科技发展而来，装备着混合推进器模块和多管导弹发射器的战机，设计它的目的就是执行渗透任务或者单机行动。现在。战舰已经完全脱离了超空间跃迁状态，该从巡洋舰的姐妹舰里取出装载着三名微缩化特工的容器了。

　　米莉娅降下战机的座舱盖。走到舱口边缘。她能看见远处的SDF－1号，它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现在，它正承受着布历泰所属舰队残部的火力攻击。

　　这时，阿卓妮娅出现在她的座舱显示屏上。

　　“我们会设法引开敌人对你的注意。祝你战无不胜！”

　　“和以往一样，我绝不会落败的！”

　　米莉娅启动侦察机甲跃入了太空，像一只蜻蜒飞一般地射入群星之中……

　　麦克斯伸长手臂，尽力够到战斗囊像机械触手似的火炮控制装置，贝恩使劲搔着脑袋，望着导弹发射系统，根本摸不着头绪。丽莎也不清楚自己究竟用什么办法启动了这台巨型无线电设备。而瑞克正试图弄懂怎样让它飞起来。

　　从战斗囊的内部结构看，它和人类利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战斗机并没有太大差别。事实上，座舱的布局设计已经验证了丽莎关于共同起源的观点．各项控制开关和按钮的布局也完全符合人类的逻辑观念，二者的差别都集中体现在设备的大小比例上。

　　丽莎高举双手捏着一个开关拼命扳着，她看了看手表。瘫坐在球形的座椅中央。她根据仪器测算着视觉扭曲的程度，对最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丽莎面色严峻地看着自己的同伴，并向大家宣布道：“我们准时脱离了超空间跃迁状态。现在我们已经到达地球轨道，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四个人互相望了望，异口同声地吐了口气，他们都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了。

　　瑞克负责的控制器已经准备好了，“我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东西给开起来。”

　　他扳动操纵杆，启动了传感器和扫描系统。这台机器嗡嗡地低鸣着，活了过来。然而，在正前方的显示屏上，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竟然是两名返回仓库的天顶星士兵。

　　这两个士兵听见战斗囊启动的声音。立刻回转过身子。

　　“他们朝我们冲过来了！”瑞克喊道。

　　“干掉他们！”

　　“挡我者死！”麦克斯吼道，两门火炮喷吐着猛烈的射束，把卫兵打倒在地。

　　丽莎和贝恩欢呼雀跃起来。瑞克命令麦克斯继续开火。

　　“继续开火，我们在这条毛毛虫身上打出个洞好逃出去。”与此同时，他向前轻轻推了推操纵杆，战斗囊从它周围静止不动的同伴身边挪开了。

　　麦克斯持续不断地把火热的粒子束倾泻在船壳上，突然，激光炮火把它给击穿了，空气和战机猛地被吸向飞船的裂口。

　　“我们的动作得快，”麦克斯警告他们，“这种东西会自我闭合的。”

　　贝恩说道：“你当我不行在吗！”话音未落，他就朝前方发射了两枚火箭。

　　随着爆炸声的迸发，瑞克也发出欢快的呼喊，他把推进器推到了头，战斗囊呼啸着跑出舱门，冲出了裂口。

　　米莉娅已经取出了装载着微缩化特工的弹射罐。成群的战斗囊正围绕着佐尔的飞船，如同愤怒的黄蜂和敌人的战斗机纠缠在一起。要把这个小罐子塞进敌舰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不过她还是经不住诱惑要趟一趟这股浑水。

　　她径自冲入了战团，做出一系列挑衅的动作把敌人引出来，可没有一个能够和她杀上几个回合。她认定这帮微缩人不足为虑，就越发大胆起来。她飞到敌人的一个战斗机中队的阵型中央，可敌人的寻热导弹却一再失去目标，她放声大笑着发起了反击。

　　罗伊·福克，骷髅中队的队长在日后回忆起那天亲眼目睹的奇怪现象时是这么描述的：那艘天顶星战机外形很古怪，它比外星巨人大不了多少，但多了一个喷射背囊。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竟然能够一口气击落百架VT战斗机。

　　这架被征用的战斗囊飞出了裂口，如同胜利者一般翻转着冲了出来，差点被天顶星人的交叉火力击中。然而这架战斗囊里的乘员个个精力充沛，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毫不在意。在他们前方，那片愤怒的金属云层中包裹着的正是他们的母舰，他们的头顶上则是自己的母星和它那颗银光闪闪的卫星。

　　”无线电系统能收到什么信号吗？”

　　“我还在试。”丽莎说道。贝思也凑上来帮忙，他们两人用力地扳着旋钮，终于把它转动了一定角度。

　　瑞克听到了歌声：一个熟悉的嗓音，一首熟悉的歌。

　　“是明美！那是她的歌声——《我的男朋友是飞行员》！”

　　“只要别是《我的男朋友生前是个飞行员》就行。”贝恩说道。

　　水莉娅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密集阵机炮和变形战机从SDF－1号上发射的炮火。并飞到太空堡垒的某个特定位置——据布历泰介绍，从这里很容易打开缺口。她召唤史前文化的力量，从战斗机里伸出抓钩般的手臂，撕开了一个微缩人刚建成不久的舱门。

　　她把战机里的那个圆桶丢进阻隔室，破损的洞口很快就封闭了。

　　“注入成功，”米莉娅大声说道，“我们返航。”

　　战况源源不断地传来，敌人在空中划出一道道轨迹，战斗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我们调到了军用频率。”瑞克激动地说。

　　丽莎把整个身子都靠在了麦克风上，“我们是海因斯中校和朱砂小队，我们已经到达你们所在的空域。希望能够和基地取得联系。请回答，SDF－1号。能收到吗？结束。瑞克，你说他们能收到我们的信号吗？”

　　“希望如此，丽莎。我真不想被自己人的VT战斗机给击落。”

　　三架铁甲金刚以攻击阵型接近了战斗囊，他们的手上紧紧握着加特林机炮。瑞克和丽莎，贝恩和麦克斯互相望着对方，他们的脸上显露出毫无保留的关注之情。

　　“他们能听见吗，瑞克？他们能收到吗，”

　　瑞克闭上了眼睛，等待那群逼近的铁甲金刚把他们送上天国。

　　这里离家是那么的近，你甚至触手可及……


第三部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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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的舰队，在战斗舰只的数量和综合火力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我们，长久以来，他们持续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袭扰。然而，天顶星人一次又一次被迫中止了对我们的全面进攻。他们想阻止我们重返地球，但他们办不到，尽管我们仍然无法确定SDF－1号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命运。

　　不过，我并没有对舰上的任何一位船员或者难民说过这些话。如果让悲痛欲绝的朋友或者爱人明白事情的真相反而会招致更多的死难。

　　                                   ——《亨利·格罗弗舰长的航行日志》





　　敌人的蓝色能量束掠过罗伊·福克的驾驶舱，烧焦了他的变形战斗机的水平尾翼，映出一个小小的火球。

　　“飞行感官”，这个称呼流行于飞行员中，该术语源自于二十世纪的“空中感官”一词，专门用来形容飞行高手擅长高速飞行的超强本能。每个人都是从新手开始，逐渐积累经验并成长起来的。这种感觉就是区分菜鸟和老手的标志。

　　当然，这种本能在罗伊·福克少校，骷髅中队的中队长，变形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身上表现得相当突出，即便是在没有空气的外太空中进行缠斗也是如此。

　　娴熟的操作和明晰的思路——它能够经由他飞行头盔里的传感器把指令发送给战斗机——控制着罗伊的变形战斗机做了一个跃升半滚倒转，飞机猛地掉过头转到另一个方向。

　　推进器喷射出明亮的火焰，机动带来的惯性把他紧紧扣在航空座椅上。此时此刻，敌人关注的是瞄准他这个靶子，而不是他飞行时姿态优不优美

　　战斗囊里的天顶星人紧紧咬任罗伊身后，他已经跟了很久，坚持不懈地要把罗伊和他的洛波特战斗机射杀在自己的炮口之下。这是个稂棒的飞行员，但他的飞行技巧显然比不不上罗伊。

　　外星巨人刚一失神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炮口准星里的敌机竟然消失了，骷髅中队的长机已经绕到了战斗囊背后并占据到了猎杀阼位。

　　在战场的每一角，都能看到天顶星人的战斗囊和独眼巨人侦查舰卷入到这场残酷的厮杀。在这片区域内，随时都能看到十几处明亮的球形爆炸，这是在零重力条件下特有的现象。驾驶着变形战斗机的人类防御者寸步不让，天顶星人的蓝色能量弹和变形战斗机发射的高密度穿甲弹射流打得棋逄对手。

　　看到SDF－1号来受到损伤，罗伊终于放宽了心，尽管敌舰队有十足的把握击中飞船的侧面，但几乎所有的战斗都与飞船隔着一段距离。看样子，天顶星人的舰队能够轻而易举地派出超过一百万艘的作战舰只。

　　罗伊怒气冲冲地确定了他的僚机克莱马上尉的位置，他们头尾照应，互相支持。他再次回头看了看那架神奇的天顶星飞行器——就在几分钟之前，它还给他们造成了可怕的损失。它绕着变形战斗机群飞行。搅乱了他们的队型，并把朱砂小队打得七零八落，罗伊和骷髅中队的成员们对此都非常吃惊。

　　不管那是什么，它和人类飞行员所遭遇到的天顶星飞行器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它一点都不像战斗囊——那种蠢笨的家伙简直就像插了几根炮管的金属鸵鸟。这个新来的家伙在形体上更接近于人类，和切换到铁甲金刚模式的重装变形战斗机相比，它显得更大、更笨拙、更丑陋，当然也装备了更厚重的防护装甲。它的飞行速度相当快，什么都拦不住它，它甚至穿越了SDF－1号密集的防御弹幕。

　　罗伊想要好好看看密集火山笼罩之下的太空堡垒是否安然无恙，但情况恰恰相反，太空堡垒此刻正大摇大摆地只顾向前航行。非但如此，从战术空军网络里传来的信息显示，天顶星人的战斗囊和独眼巨人飞船正在撤退。对此，罗伊感到迷惑不解。

　　他把战术空军网络切换到SDF－1号的指挥通讯网，他们中间对天顶星人的新型战机有些传言。就连在炮火之下苟延残喘的SDF－1号对此有了相当敏锐的反应。可结果却是，敌人竟然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脱离了战线，似乎想要通过某种策略获得比赶尽杀绝更好的效果。飞船受的损伤是微不足道的，战斗人员和舰上的参谋都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不过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目的不过是测试新机型或者新战术的效果罢了。

　　既然太空堡垒安然无恙，罗伊就懒得管其它闲事了。他把自己麾下的变形战斗机聚集起来，准备返航。

　　“发现敌人的战斗囊，”骷髅五号的声音从战术空军网络传来，“敌机坐标：1—9—4—7。”

　　罗伊已经把他的机载计算机接驳到其中一面显示屏上。一点不错，是一架正在漂浮的战斗囊。它显然已经受了伤，空气也在不断泄漏，但没有开火。

　　“可能是个圈套。”骷髅七号说道，“你怎么看？头儿，要我们把它炸个凌空开花吗？“

　　“不。也许里面还有活口。要是能活捉个俘虏，对我们的情报人员可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风险值得冒。”

　　要知道，在残酷的外太空战中，极少有人在出事之后还能生还。无论是外星人还是地球人，飞行员不是凯旋而归，就是战死沙场，这已经成了一条基本规律，从以往记录上看，地球人也从不曾救活过一个天顶星伤员。

　　另外，从个人因素考虑，罗伊也非常渴望能亲眼看见天顾星人接受他们审讯的情景，

　　“我们接收到敌机发出的信号，但无法破译。”一名通讯军官从指挥通讯网络传来最新信息。

　　不符发生了什么，似乎没有一艘天顶星飞船打算回过头来救援这个落单的同伴。变形战斗机从它身边掠过，但没有升火。

　　罗伊的眼珠紧紧注视着仪表的读数——受损的战斗囊主炮已经损坏，但还有部分次级武器仍然可以使用，不过它已经放过了好几次能够把这架VT战斗机炸成火球的大好时机。

　　“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实在无法拒绝。”格罗弗最终在指挥通讯网络里下了结论，“如果敌机上仍然有人幸存，立刻给我把他送到SDF－1号上来。”

　　“这完全可能是个诡雷，或者其它类似的东西！”一名负责保安的参谋人员看到罗伊显示屏上的东西后表示反对。

　　格罗弗却回答道：“所以我要把战斗囊放近SDF－1号，但又是太近。我们会派人探测战斗囊的内部情况，在命令它进一步靠近飞船之前，我们还会派一个EVA小组对它进行一改彻底的检查。”

　　“可是——”部名军官仍然不满意。

　　此时罗伊的声音却切人了指挥通讯网：“你听到舰长的话了，那就快些铺设登船管道吧，伙计！”

　　格罗弗的决定让罗伊有些得意，虽然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是有可能从中找到他最好朋友的最后线索——为指引SDF－1号离开那片危险区域，在那次孤注一掷的任务中，瑞克·亨特、丽莎·海因斯，还有其他人已经失踪很长时间了。

　　罗伊把战斗机侧过来，切换到铁甲金刚模式。“好啦，骷髅小队的跟我束，现在我们玩玩推车游戏。”

　　又有两架骷髅中队的战斗机通过变形、重组转变成了铁甲金刚。一旦变形完毕，这种可怕的杀人机器外形就彻底转变为身披重铠的巨型机械武士。

　　他们加入到罗伊的行列，推着那架动弹不得的战斗囊向太空堡垒飞去。

　　EVA——特殊运载活动小组的男女官兵们正高效而又谨慎地开展着工作：他们的一只脚就站在地狱边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当然，所有的人都知道EVA小组成员的传奇故事，并且都向这种奉献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品质致以崇高的敬意，罗伊不禁这样想到。此刻，他的铁甲金刚正如同铁塔一样站在登船管道的人口。

　　另有两架铁甲金刚跟在他的身后，挤在登船管道的入口处，罗伊满怀希望地望着。巨大的管道一头从SDF－1号延伸出来——这是条直径足足有一英里长的管道。在管道坚实的地板上有一个很大的拱顶，它装备着各种各样你能想像得到的设施。用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俘获的战斗囊和EVA小组，以及罗伊等三人组成的安全保障小队仅仅占据了管道的一小部分地面空间。

　　“损坏程度并不严重。”EVA小组的负责人的声音从通讯网络传来，她正监控着整个现场。“但我无法确定它泄漏了多少空气。你怎么看，福克？该把它打开吗？”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手里正举着一把热电火炬，盯着座舱里的罗伊。

　　作为现场职衔最高的军官，罗伊·福克少校负有及时向格罗弗汇报的责任。贸然打开战斗囊具有很大的风险，他们可能触发人类无法想像的诡雷，如果真是这样，现场所有的人都可能殉职，甚至会对SDF－1号造成损伤。

　　可是我们不能老是这样被动地打下去呀！罗伊想。对这些敌人一无所知，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战——我们再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下去了！

　　“格罗弗舰长，长官，我认为应该试一试。”

　　“很好，祝你好运。”格罗弗回答道。“执行。”

　　罗伊屈下身形，朝面前的EVA小队负责人伸出了巨手，拦住了她前往敌船的道路，“很抱歉，皮特持，这活得由我来干。”

　　他的铁甲金刚再次直起身子，径直走向战斗囊。他把加特林机炮挂在肩膀上，沉重的脚步震得地板直颤悠。

　　“掩护我。”他命令自己的队友。他们立刻成扇形位置排开，压低了炮口，把这片空地都笼罩在他们的火力范围之内。

　　从罗伊的铁甲金刚前臂上伸出了几条金届触须，它们分别是功能复杂的机械手、控制器以及电热火炬。

　　“尽量不要破坏任何没有必要损毁的部件。”皮特拉向罗伊发出警告，并让她的手下进入爆炸防护掩体待命。

　　罗伊上上下下地把战斗囊打量了一番，试探性地使用了几个外部控制器，但一点反应也没有。他静悄悄地靠近了些，检视着巨大的舱口周围的压力密封装置，它正位于战斗囊球根状躯干的后上方。和敌人的炮口靠得这么近，罗伊感到有些不安，他的脑袋汗津津的，把VT头盔的衬里都弄湿了。

　　“小心点，罗伊。”耳机单传来克莱马的话音，看来他很镇定

　　池不想使用电热火炬，因为那有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他决定用铁甲金刚巨大而又有力的双手干脆利落地掀开战斗囊的舱门。他把铁甲金刚的手指勾在舱门的缝隙上，尝试着要寻找一个着力点。

　　战斗囊晃动着、颠簸着，最终还是被打开了。

　　就在舱门打开的一刹那，罗伊操纵着铁甲金刚往后一跃，顺手摘下机炮瞄准。铁甲金刚的手指紧紧地搭在扳机上，但并没有人立刻现身。

　　然而，铁甲金刚的外部音频传感器却接收到一个相当熟悉的信号，这个瓮声瓮气又带些回音的信号显然来自于那架战斗囊。

　　“啊哈，终于结束了！感谢上苍！以后向你们的飞行员同僚吹嘘这次特殊仟务的时候，伙计们，千万别忘了介绍你们是何等粗暴地把舱门给打开的！”

　　这个声音显然来自于一位女士，而且情绪相当高昂，也许还带着一丝顽皮和嘲弄。接着又传来一个年轻的男性嗓音，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他回答道。“我早注意到了，你用不着那么迫切地和你亲爱的舰桥同僚们取得联系吧！”

　　如果这不是敌人布下的陷阱，那么和我们作战的敌军一定是宁宙间最滑稽、最愚蠢的种族了，罗伊想道。“我想你们俩都干得不错，”另一个男性嗓音相当谦恭、沉稳以及平和。

　　“啊，快看，麦克斯，”第一个男人又说开了，“我们离开这吧。”

　　现在，嘀咕声和的声音越来越杂乱，那个女性嗓音又喊了起来：“贝思，再不把你的大脚从我脸上挪开，我可要动手把它打折了！”接着就是一场七嘴八舌的争吵。

　　“都给我闭嘴！”第一个男性的声音尖叫着盖过了他们。“贝恩，麦克斯。到这来，推我一把。”

　　没过多久，两个穿着飞行服的人影手把手地爬出了舱口，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头蓬乱的黑发。

　　瑞克·亨特正踩在体型庞大的贝恩·迪克森身上，耀武扬战地爬了上来。

　　“别开火！我们回来了！罗伊，我们成功地从天顶星人手中逃脱了——嗯……”

　　三架铁甲金刚直挺挺地站在原地看着他，双手不经意地搭着已经垂下的机炮。他们的脑袋都歪向一边，表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反感神情。

　　“我们逃出来了！”瑞克重复了一遍，他显然认为这几个家伙没听清楚。“伙计们，这次的任务可说来话长了！我们身陷敌舰，还见到了他们的首脑！最后，我们乘这架战斗囊杀了回来！我们……我们……你们到底怎么了？”

　　罗伊不会告诉瑞克他此刻的害悦心情和如释重负的体会，因为这对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

　　“我们还以为抓住俘虏了哩。”他说，“伙计们，这一次，格罗弗舰长将会为你们生来不是天顶星战士而感到痛心了。”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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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顶星人对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仅仅限于相当原始的水平，当然，这要把他们在保持军纪以及对战士的激励等方面的成就排除在外；不过即使在这两个领域，天顶星人依靠的也是最最简单直白的粗暴手段。

　　这并不是什幺奇怪的事情。就在那三名天顶星特工主动接受刺探敌情任务的时候，布历泰几乎没有多加考虑就轻易地相信了他们。

　　不过，他显然没有花同样多的时间在监控截获的麦克罗斯小姐竞选的信号上，更别提那一段泳装秀了。

　                                       　 ——《时代思潮——外星心理学》





　　在SDF－1号战舰内部，经历了天顶星人最近几次袭击幸存下来的人们大多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从战争中学到了很多，他们对于来之不易的幸福都相当的敏感。即便安全走过了这段数十亿公里漫长而又黑暗的航程，地球已经近在咫尺，但敌人仍然一成不变地紧紧咬着太空堡垒。继续保持警戒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克劳蒂娅·格兰特正是切实感受到这种持续不断的危险的人之一。在丽莎·海因斯失踪期间，她担当起船上代理大副的职责。尽管克劳蒂垭和丽莎是相当要好的朋友，但她对丽莎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和过于严肃的作风始终有些看法，可是现在，当她被提拔到当前的位置并相应地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之后——尤其是在特殊时刻。比方说格罗弗离开舰桥的时候，克劳蒂娅观察事物的角度往往就和以前不同了。

　　她日常照看的船员，那几名征募来的女性技术军官——珊米、琪姆和维妮莎，现在都已经下班，到麦克罗斯城很长一段时间了。丽莎、克劳蒂娅和她们三位组成了一个类似家庭的小团体，而格罗弗就是她们的家长。在敌人的炮火和日复一日的压力与需求上，她们构建了一个高教率的团队。

　　为应付战争带来的骚乱，几位来自其他部门的技术人员被调往舰桥，以减轻她们的工作负担。然而克劳蒂娅并不完全信任她们，因为她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在这一点上，她和丽莎一样。因此，即使在她疲倦得快要点撑不住的时候，只要格罗弗不在现场，克劳蒂娅仍然拒绝让他人接替自己的岗位。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丽莎和其他人员已经获救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在SDF－1号仍然处于敌舰队重重包围的残酷现实中，也失去了光泽。作为预定程序，任务汇报会和指挥官会议很快就会召开。

　　克劳蒂娅疲倦地从仪表上抬起眼皮眺望远处，突然听见一名负责替班的技术员充满渴望的声音。“嘿！瞧它有多漂亮。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将会再次踏上地球的土地？”

　　那名技术员在她面前的显示屏上调出了一幅远距离蓝白色星球的画面，那正星他们的母星地球。

　　克劳蒂娅年近三十，她个子高挑，皮肤呈蜂蜜般的褐色，长着一副异国情调的漂亮脸蛋。在她高兴的时候，黑色的大眼睛会闪动出明亮的光泽，而生气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的却是一道寒光。现在。她的眼睛就冷冰冰地亮了起来，活像一座发送警报的灯塔。

　　“关于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天顶星舰队的指挥官呢？到这边来，好好看看，也许他们已经走远了吧！”

　　那名技术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女孩，她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卷发，由于个子太小，那身制服穿在她身上还显得不太合适。她咽了口唾沫，脸色煞白。克劳蒂娅·格兰特的坏脾气远近皆知，而且一旦有必要，她的身手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那名技术员乖乖地回到自己的控制台前，调出天顶星舰队的监控画面。他们仍然紧紧包围着太空堡垒，距离大致保持在飞船的二级火炮和激光武器射程之外。成群的巡洋舰、驱逐舰和小型舰只布满了天空，甚至遮蔽了宇宙里的星光，就像一群深海里的肉食性鱼类牢牢地锁住了太空堡垒。在更远处，仪器标注出了它们的旗舰：一艘十四公里长的重装战舰。

　　技术员倒吸一口冷气，眼睛睁得又圆又大。

　　“还在那儿吧，嗯？”克苻蒂娅点了点头，她早就知道敌人还好端端地待在老地方。“好吧，从现在开始，在干完各自手头的活之前，我再也不想听见任何关于回家的话题。明白了吗？”

　　技术员慌里慌张地回答到：“明白！”接着就忙剩下的事去了。

　　克劳蒂娅稍微缓和了一下口气，对其余替班的技术员说道：“那么多人把生命交托给我们，如果他们得知目前的困难局势心里会怎么想？当然，我也相信，你们同样不希望市民们会因此而倒下。”

　　在SDF－1号一个偏远的隔间里，一个异种生物正蹑手蹑脚地往外爬。他们不是天顶星人，起码现在不再是了。尽管和地球人一样大小，具有和地球人一样的外貌特征，但他们同样也不能称之为地球人——仅仅在几个钟头以前，他们还是巨型战士种族的一员。

　　在不久以前，那艘快如闪电又无比凶残的敌机给VT战斗机群中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是它把这三个奇特的家伙送上了飞船。惟一能够准确描述他们的名词就是——“间谍”。

　　他们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曾经装载着他们的弹射罐。那架吸引了很多人注意的威风八画的昆络伦诺战斗机任这次闪电战中撕开了SDF－1号船壳的部分外皮，把这个弹射罐给塞了进去。假如这个弹射罐在自然分解之前就被人发现，那必将招致一场大规模的全舰搜查。

　　“好，现在开始我们的刺探行动！”利克说道。他在三人之中个子最小，长着一头铁丝般的黑发。

　　身材壮硕的布朗是个肥头大耳的家伙，他却满脸刻薄地说，“可我们不能就穿着这身衣服行动啊，他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尽管天顶星军队在谍报上面几乎没有多少经验，但这个全部由战士组成的种族也还是能够认同布朗的意见。当然，天顶星人的舰队不会储备地球人大小的衣物，因此，这三个人身上穿的就只是临时用蓝色麻袋靠粗制滥造的毫无款式可言的及膝长袍。在这种无袖长袍的腰部用天顶星人常用的细线捆扎一到两圈就算是腰带了，而这种细线的粗细程度竟然和编织他们衣料的材质差不多。考虑到这种情况，这几名间谍一直打着赤脚就更不足为奇了。

　　关于衣着的问题一直让他们心惊胆战。天顶星人的本性使他们对制服产生了一种天生的感触。三个人都一致认为，他们必须穿上一种特殊的服装以显示他们作为精英部队的荣光。当然，这是一支规模很小的精英部队。

　　康达和布朗差不多高，但他身材瘦削，面孔棱角分明。他摇摇头，把遮住视线的紫色头发甩开。根据天顶星智囊团的报告，这种发色在当地居民当中并不怎么时髦。

　　“那我们就去偷几件别人的衣服吧。”索达提议。

　　出发之前，大厦星智囊团的军官曾经给他们下过详细的指令以及大致的行动方略，但具体的实施还是要靠他们随机应变。

　　显然，康达的意见是相当合理的。几名间谍离开了隐蔽地点，走出过道隐没在阴影等中，同时窥觇着周围的环境。然而他们这样蹑手蹑脚的行动反而要比闲庭信步、边走边聊更加引人注目。

　　当然，SDF－1号不曾专门设立针对天顶星人间谍的内部保安机制。有一点谁都很清楚：一个五十英尺高，身披铠甲的武士不可能混迹在普通人群当中而不暴露。

　　他们一路窥视着各个舱室，尽量避免和偶然遇见的行人发生接触。经过一段时间的逛悠，几个间谍弄清了太空堡垒上舰桥的大体位置，并朝着那个方向进发了。这艘飞船的神经中枢显然是天顶星人做梦都想要了解的情报。

　　就在这i个奇装异服的家伙从隐蔽处探头张望的时候，他们听见一阵非常奇怪而又很吸引人的声音，这是他们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是地球人。那声音听来和军事似乎毫无关联，康达怀疑那是不是某种外星生命形态在唱歌。

　　声音从他们不远的某个方向传来，他们赶忙躲好，不让自己被人发现。那种奇怪的、有趣的声音停了，间谍们听见了几个女性地球人的对话。

　　“今晚你想去哪儿，珊米？”

　　高跟鞋细长的鞋跟踩在甲板上的声音非常清脆，那三个女性地球人正朝他们走来，几个间谍慌忙把身体蜷缩在更加黑暗的地方。

　　“哦，我倒是无所谓，只要能脱掉这身制服就好。”珊米回答道。

　　“我的外套似乎也很愿意早点和我分手呢！”维妮莎说。

　　舰桥上的骇人三重唱①再次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找到别人替班之后，她们总算能尝到自由与休闲的滋味了，她们笑得非常开心。

　　【①指珊采、琪姆和维妮莎三个人。】

　　一道通往特别船员宿舍区的舱门向两旁滑开，她们走了进去。舱门又关闭了，把格格的笑声也关在了门外。

　　经过地球人语音速成课程的培圳，他们都能够充分理解这段对话的字面意思，但要弄懂具体的内容就足另外一码事了。

　　“她们到底在说什么？”康达很奇怪，他搓了搓脚底板。赤脚踩在冰凉的甲板上。是件很难受的事情，

　　小个子利克正在思考为什么一件制服会想要离开某人的身体。难道这些人穿的衣服都是有感知力的吗？也许它应用了某种人工增强手段，那一定是某种对生前文化的深层次运用吧！“这些微缩人似乎具有一些特殊的力量。”

　　“微缩人”一直是天顶星人用来形容和地球人类似生命体的贬义词，可现在，他们就不敢肯定使用这种名词是否合适了。

　　布朗点了点头，“是啊，不过我们再等等，看看还能发现些什么。”

　　似甲过了很长一端时间，舱门才重新打可了，骇人三重唱又走了进来。为了今晚在市区好好放松一下，她们都穿得艳柱招展，与众不同。她们嬉笑着互相打趣，朝另一个方向离去了，走廊里只留下淡淡的但又十分清晰的三种不同的香水味道。

　　“她们穿着不同的服装！”利克轻声指出。特殊任务往往需要更加专业化的分工，也许这是为了发挥不同的威力吧？

　　“我明白了！”布朗用一种令人惊讶的着重语气说道。

　　“这些人做不同的事情总要换上不同的制服吗？”康达也提了一个战术层面上的问题。

　　可是，为什么这些制服全然没有相同之处呢？几个间谍似乎逐渐意识到，他们刚刚看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制服。可是没有制服就不能识别各自的身份，微缩人怎么会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种种不便呢？看来要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清楚还没那么简单。

　　还有那三个微缩人的相貌和声音，令人愉快，但如此不严肃的样子，哪里像是军人？这也是一个疑点。三个间谍面面相觑。

　　“不可思议。”布朗做了总结。

　　“呃，可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利克在眉头上打了个结。

　　康达挠挠下巴，提出了他的看法：“她们是在那个舱室换的衣服，就是说……我们也能在那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衣物！”

　　“好主意！”布朗喊道。

　　“那我们走吧！”利克开心地叫了出来。

　　他们轻快地顺着走道跑动，赤脚拍打着甲板发出啪啪的声音。在确信里面没有人之后，他们一块挤进了舱门。当然，他们谁也不会向对方承认自己一门心思想着那几个迷人的女性微缩人，并小心冀翼地不让自己被同伴看破。

　　他们曾经在相当近的距离内遭遇过一个地球人，那是个战斗机飞行员。当时他们正在执行监测SDF－1号发射信号的任务。他们收到的动态图像令人迷惑，但又使人着魔，他们看到的正是太空堡垒内部举办的麦克罗斯小姐竞选的泳装秀部分。在这段视频信号前面，他们早已神魂颠倒，甚至丧失了天顶星军人应有的智能和分析力。币是这段经历，才使得利克、布朗和康达主动请缨承担这次谍报任务。

　　舱门里是整整两面的小橱柜，中间夹着一个狭小的过道。

　　名间谍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适合他们体型的外套。

　　他们试探性地靠近这些衣物，动作相当拘谨。人类的织物结构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危害，它们驯良地挂在壁橱里。可只要能够和生前文化的强大力量结合，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他们三个小心翼翼地穿上衣服，仿佛正站在一群熟睡的德国猎犬当中。

　　最后，他们扣上了晃悠悠的衣袖。什么灾难都没有发生，他们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三个天顶星人立刻变得信心十足。

　　他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在过道前端衣柜里的服装似乎比较容易辨识，也更适合日常活动，但切边显得有些古怪；面过道末端衣橱里的衣服则大多有镶边，即使是裤子和衬衫式样的制服也是如此，还有些下身穿的衣物设计相当精致，但却没有裁开裤腿。

　　经过长时间的翻腾和试穿，康达、利克已经穿上了地球人的服饰，在走道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康达穿着暗色的便裤和黄色的高领毛衣，但领子弄得他很不舒服。利克找到了一条蓝色的裤子和红色的套衫。

　　“嘿，布朗，我们得走了！”利克催促道。

　　“这件制服非常特殊，”布朗笨拙地赶了上来，“但这是我找到的惟一合身的衣服了。我在前面那个壁橱里还找到一张二维图像，你们觉得效果怎么样？”

　　布朗揪住他衬衫上的褶皱，费劲地把脚套进一双他找到的半跟女鞋。他身上的白色丝织套杉相当合身，蓬松的领花和漂亮的珍珠半饰物佩戴的位置和他看到的时装照片完全一致。

　　“样子不错，布朗！现在，我们该走了。”利克随口敷衍了一下。布朗的表情似于受了伤害。

　　利克显得有些急躁，由于体型的缩减，天顶星人的武器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大，既无法操作也不能携带，因此他和其他两人都是两手空空地登上这艘飞船。在微缩人的壁橱里，除了这些暂时借用的衣物之外，他们也没能找到任何武器。这些家伙怎么能在手头没有一件近身操作的武器的情况下感觉到安全呢？这简直是蠢笨至极了。

　　布朝显得有些激动，但利克却很消沉。让这些大块头的家伙动怒是很不理智的。

　　布朗最后把身上的衬衫拽了拽，终于开了口，“我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肩并肩地迈着行军的步伐朝骇人三重唱消失的方向行进了，关于天顶星人骁勇善战的必胜信心和和光荣感再度回到了他们身上。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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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遇见了敌人，但他并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具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特征，我们被“自己人”伤得很深，毕竟敌人就是敌人。

　　                                       ——《丽莎·诲因斯的回忆录》





　　“请继续念你的报告，诲因斯中校。”舰长命令道。

　　他们坐在高背椅子上，顺着闪闪发光的会议桌排成一列，就在不久以前，他们还被当做英雄受到热烈的欢迎，可眼下——格罗弗舰长的出席已经成了他们内心惟一的安慰——丽莎感觉自己简直就是坐在审讯台前。

　　丽莎、瑞克、贝恩和麦克斯四个人的目光穿过又阔又长的会议桌看着对面由四名军官组成的评估小组。四个挂着军衔的人当中只有一个——马斯托夫上校真正负责统兵作战。作为空军的大队指挥官，作为一名作风严肃战功卓著的军人，他享有很高的威望。

　　其余的成员不是隶属于智囊团，就是作战行动的策划者。尽管安德肖恩少校在年轻时曾获得一枚陆军颁发的银星战斗勋章，但现任的他已经成为G3行动小组的中流砥柱了。

　　评估小组的成员仔细地打量若这些逃亡者，那神情就像在用显微镜观察微生物一样。

　　格罗弗坐在会议桌的首席主持会议。他鼓励丽莎把活都说出来，“你确信自己的预测不带有偏见吗？在天顶星人的中心基地里真的停靠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数量比我们所见过的还要多得多？”这时，他身旁的通讯器响了，但他没有理会。

　　丽莎仔细考虑了一番。他们被因禁在那个行星般大小的敌军

　　基地的叫候发生了许多事情，空间跃迁把他们带到宇宙的另一端……她又一改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详尽地回忆了一遍，这使她感到极度后怕，身心俱疲。

　　瑞克关切地看了看她。他们的目光触到了一块。他没有点头表示同意，但显然对她的证词不利，但她知道他会是她的坚强后盾。

　　“是的，长官，至少有那么多。而且很可能超过一百万艘。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

　　格罗弗伸手抓住了话筒，他盯着瑞克：“是这样吗？”

　　瑞克点点头：“是的，长官。的确有那么多。”

　　格罗弗抓赶电话听了听，一句话也没叫就把它扣了回去。“根据这一篇报告，”他接着说道，“我们的计算机对敌人在各个地方的全部舰只做了一个大致的统计，总数大约在四百万到五百万艘左右。”

　　“长官、很抱歉打断您的话，但这个数字显然是很荒谬的。”一名评估小组的成员插了一句。他是来自于保安部门的军官，当时完全赞成摧毁那架装载着逃脱者的战斗囊的就是他。

　　“我们的预测是建立在最精确的数据和目前最尖端的统计手段上的。”

　　“没有哪个种族能够聚集数量如此庞大的武力！如果这些外星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可能维持在那么原始的社会形态和心理层面上！”

　　“这样吧，我们假设他们就在此地向我们展示了那种超强的军力，”来自于智囊团的成员发言了，看他的年龄不过三十出头，“可是你怎么证实有多少战舰确实可以投入战斗？只有很小的一小部分！不，舰长，我认为这不过是一场骗局，而您的这几位下属已经掉入了敌人的圈套。我认为，敌人之所以故意让海因斯中校和她的同伴从戒备森严的舰队逃离，其目的就是让他们把这些……过份异想天开的报告带进我们的飞船，让我们的士气受挫。”

　　“你是说故意？”贝恩·迪克森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一双大手攥成了拳头，那架势像是要跳上会议桌痛揍那名智囊团官员，“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上一次你亲眼观察战斗行动的时候，你——”

　　“舰长！”智囊团军官带着怒气，大声地抱怨。

　　“够了！”格罗弗大发雷霆，会场里突然寂静无声。

　　麦克斯·斯特林和瑞克·亨特也赶忙把贝恩拉回座位上。

　　在显示了他天神般的威严之后，格罗弗很快又重新拾起他那理性的声音。“先生们，让我们先把报告听完再慢慢讨论也不迟吧。”

　　这不仅仅是一条建议，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咨询小组的成员们的态度终于软化下来。

　　丽莎对她的用词仔细斟酌了一番。“在我们被囚禁期间，我们注意到外星人根本不知道人类的情感为何物，他们一门心思都扑在战争上。他们整个社会的组织形态显然都是为战争服务的。

　　“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们通过基因控制技术改变了生命体的进程，通过这一手段，他们使自己的体型变得异常庞大，同时也具备了超强的体力。”

　　其余的人此刻都目不转睛地研究着丽莎被囚时秘密录制的影像片段，尽管绝大部分都已经损毁，但丽莎的陈述和瑞克、贝恩以及麦克斯的回忆都把这段经历描述得栩栩如生和惊心动魄。他们亲眼目睹了影像资料上天顶人摧毁整座行星的过程；他们看见了利用史前文化建造的用于改变他们体型和身体结构的设备；当多尔扎把海因斯中校握在手中的时候，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那致命的一握。

　　然而丽莎对另一段已经发生的故事只字不提，她不愿意把这件事搬到台面上来，那就是敌人对人类接吻习俗的反应。受天顶星人所迫，同时也为了探明敌人对此的态度，丽莎和瑞克在邢张球场大小的会议桌上长长地接了一个深深的吻，而敌人显然对此感到既害怕又好奇。

　　四名逃离者都没有提及此事。甚至到了现在，丽莎还无法确定自己在接吻之后到底有什么体会。她怀疑瑞克同样也有类似的困惑，尽管他正迷恋着那个名叫明美的女孩。麦克斯和贝恩也三缄其口，他们不但是瑞克的下属，也是瑞克忠实的朋友。

　　“我认为最后这一部分相当重要：在对我们检视和审问的过程当中，他们反反复复地提起一个名词，他们称之为——‘史前文化’。”丽莎结束了她的陈述。

　　那个差点被贝恩·迪克森一顿臭揍的智囊团军官自大地把椅子翘了翘，“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那名来自安全部门的伙伴也补了一句，“你们看到小绿人了吗？”

　　【①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通常以小绿人的形式出现。】

　　安德肖恩少校生硬地扫了他一眼，上过蜡的胡须似乎也因为生气高高地翘了起来。“我必须要说的就是，中校的虚荣心实在太强了。这种极度轻率的东西对曾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人来说是极不相称的。”

　　整个早上，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史前文化’到底是什么？”格罗弗把话题又引回了正道。

　　丽莎犹豫了一下，“可能和他们对洛波特技术的应用有关。我不能确定。但他们认为史前文化是宇宙间最尖端的科学，他们还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史前文化最精深的一部分秘密。”

　　马斯托夫意味深长地笑笑，对评估小组的其他成员说：“对我来说，这可太复杂了！”接着就自顾自地大笑起来。

　　来自智囊团和情报部门的两位军官也恶毒地嘲笑起来。

　　丽莎的脸包都变了，而瑞克却感到怒火在全身流淌。

　　“安静！”格罗弗吼道，会场马上静了下来。“现在形势如此的严峻，外星人的舰队穿过了整个太阳系在我们屁股后头追了一年，至今还是没有罢手的意思——但他们始终没有打算摧毁我们，也许在SDF－1号内部，真的有一种我们可以利用，但还没能完全掌握的力量。”

　　这是一场豪赌，瑞克已经看出了内在的实质。即便是朗格博士这样聪明绝顶的人也只不过掌握了外星飞船的一小部分秘密，正是他在一片烧焦破碎的残骸上主持重建了整艘战舰。

　　马斯托夫的目光像锥子一样紧紧盯在丽莎身上，在下级军官面前被人指摘让他有些挂不住面子，“海囡斯中校，你讲完了吗？”

　　丽莎大胆地迎上他的目光，“是的，长官，我说完了。”

　　贝恩咬着瑞克的耳朵说：“我想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贝恩绝对不是军队里天才人物的一员，他认为直到问讯结束，这种事情也永远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也许你的表情不太对劲，让他们觉得你在撒谎。”瑞克心不在焉地小声回答。

　　马斯托夫把双手按在桌面上，面向着格罗弗，“你真的相信他们的这番鬼话吗？这是敌人的诡计！是他们的幻觉！”

　　格罗弗又掏出了他那散发着恶臭的烟斗，用大拇指把烟丝慢慢地夯实，一边陷入了沉思，“这份报告事关重大，但不管找们是否相信，它都必须马上递交地球总部——”

　　马斯托夫打断了他的话：“我马上就用密码把它播发出去——”他的话说得既快速又坚决。

　　“马斯托夫上校。”现在轮到格罗弗打断他的话了，“不，用不着你去。”他点燃了烟斗，大家张大嘴巴看着他。

　　格罗弗继续说道：“我们必须突破敌人在SDF－1号和我们的故乡之间布下的封锁线。”

　　评估小组的成员都待住了，马斯托夫喊道：“我们不可能突破那道防线！”

　　瑞克环顺四周，他发现坐在自己两边的人都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格罗弗站了起来，“以目前的速度，我们距离地球只有两天的航程，这一点他们一定也很清楚。”他正朝着舱门走去。

　　马斯托夫满面愁容地对着格罗弗的后背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舰长扭过头。朝肩膀后面说道，“不怎么办。大家在舰内待命，这段时间可以稍微轻松一下，马斯托夫上校。”

　　他彻底回绝了他们的抗议：“今天就到这里，先生们。”

　　桷罗弗转过身，面向从敌舰逃离的英雄，“至于你们四个……”

　　他们立刻站了起来，身体都绷得笔直。

　　“至少在这段时间里。你们暂时可以不用出勤。你们为自己挣得了几天假期。解散。”

　　四个人兴高采烈地向他敬礼。

　　“好好放松一下。”格罗弗呼呼地抽了一口烟斗，粗声粗气地说。

　　他们做了个漂亮的向右转，排着整齐的队列走出了会议室。可就在最后一刻，格罗弗拿下嘴里的烟斗喊道：“等一等，丽莎：”

　　其他人继续向前止，丽莎在舱门前停了下来，转过身面向格罗弗，“什么事，舰长，”

　　“私下地说，我个人倾向认为你的这份报告是真实可信的。不过……”

　　“当然，”她说，“感谢您，舰长。我知道您对我们的信任，对此我也非常感激。”

　　“很高兴你能理解我。”

　　舱门再度开启，她转身离去了。

　　格罗弗回头望望评估小组的成员，他看见自己对丽莎的态度并没有使他们失去对自己的信任。

　　“我宁愿跟外星人面对面地干一仗也不想再看到那帮高官的嘴脸了。”在过道上，麦克斯·斯特林这么对瑞克说道。

　　他们俩并肩走往前面，后头跟着贝恩。没走几步，他们就听见落住后头的丽莎快步赶上的脚步声。

　　“格罗弗没那么坏，安德肖恩少校也还凑台。”贝恩评论道。

　　“他们不过是尽自己的义务罢了。”瑞克的话相当保守，“要是换了我，恐怕跟他们也一个样。”

　　“你当然会啦。”丽莎插了进来。

　　当初那个刚愎自用、不守纪律的问题青年变得成熟了，现在的他已经是个训练有素、善于从其它角度思考问题、理解别人的军官，这让她感到很惊讶。

　　“如果换了他们，也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感受。”

　　“有道理，为什么不看看事情好的一面呢？”贝恩说道。

　　瑞克回过头看贝恩，却发现自己的目光和丽莎交织在一起。他赶忙别过脑袋看着前方，心里却搅成一团乱麻，弄不清到底是何感受。

　　“不管怎么说+我们四个都获得了提升和奖励，不是吗？”贝恩兴高采烈，他什么都没注意到，自顾自地往下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轻松一下，好好享受格罗弗舰长为我们安排的休假和娱乐活动呢？”他拍了拍瑞克的肩膀，差点把他推倒。

　　瑞克扭过头去刻薄地看着他，“我看你倒是可以坐在牙医的椅子上好好放松一下，贝恩。”

　　“你确定设有走错路吗？”康达盯着电梯的地面，紧张兮兮地问。指示灯不断跳动，他们正要下到地面一层。

　　“我们正前往这艘太空堡垒各项活动最频繁的中心地带。”利克显得信心十足，“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军事机密都集中在那个部分。”

　　“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混到舰桥上去。”布朗发起了牢骚。

　　电梯停了下来，门向两侧滑开，一道明亮的光线刺得他们眼睛生痛。三名间谍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眼前的景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同时发出愕然的叫声。

　　在他们面前的正是车水马龙的麦克罗斯城。街道上的车辆川流不息，人行道也挤满了匆匆而过的行人。街灯和标志牌挂在半空，影像增强模拟系统（EVE）把星光投射到城市当中，增添了一分靓丽。商店的展示橱窗里陈设着琳琅满目的服装、器具、书籍、家具，还有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品。

　　利克咽下一口唾沫才勉强说出话来，“这里竟然有那么多值得刺探的情报！我们该从哪下手才好呢？”

　　康达也深深地抽了一口凉气，“我看还是先混进微缩人中间，从观察他们的生活习俗开始吧。”

　　他们鼓起勇气，走了出来。到处都是地球人，有独自一人的，有出双人对的，也有成群结伙的，每条街的每个方向都有人来来往往。有些地球人穿着军装，但大多数人的服装却五花八门。再次确定自己和自己的同伴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之后，布朗把裙子上的褶皱弄平，还拽了拽及膝的长筒袜。

　　看起来，他们的自控非常到位。尽管亲眼看见街上的男男女女混迹在人群当中，相处得非常融洽，但他们还是强忍住没有朝他们大声呵斥。马路上看不出有军官或者监督者的活动迹象，相比起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天顶星人绝不可能像蜂群一样过着安分守己的平淡生活。多数人朝着某个方向匆匆而过，可也有人悠闲地站立在人行道上什么事也不做，甚至还有人在商店橱窗前来来回回地逛荡。

　　没有一个人行进的步调和别人保持一致。

　　他们出发了，一路上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形。

　　布朗说道：“啊，我想如果多观察一段时间再及时总结领会，成功的机会肯定会更大一些。”

　　他们来到一家商店跟前，只见一个年轻人正直勾勾地盯着橱窗里展示的乐器。他的目光完全胶着在一把三节的红色水晶电吉他，以及一整套体积比公共通讯设备亭还大的扬声器上。

　　“你说他在干吗？”布朗轻声问他的同伴。

　　利克想了想，突然笑了，他似乎想通了其中的奥妙。“一定是在清点库存！”

　　布朗和康达低声附和，“啊，是这样！”

　　他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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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收到的申请数目过于庞大，处理“明美歌迷俱乐部”入会以及回信的工作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

　　明美本人也发表声明，她希望她所有的忠实歌迷对这个暂时的困难给于理解与支持，她还说，她“爱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摘自麦克罗斯城内的报纸、杂志以及电台广告





　　三名微缩化了的天顶星人来到一处交叉路口。他们面前是明晃晃的人行横道标志和不断变换颜色的红绿灯。车辆和行人如同乐曲一般和谐地流动，但其间必然的逻辑性显然是难必理解的。他们眼前的一切都那么无章可循，都和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四周是铺天盖地的灯箱和色彩斑斓的霓虹灯，这里就是麦克罗斯城的“闹市区”。他们看得懂标志上的文字——只要用的不是太花哨的字体——但他们就是搞不明白内在的涵义。毫无统一性！他们认为这些微缩人显然个个都是疯子。

　　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敢于向另外两人承认这一切对他们竟然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吸引力，这真是不可思议。

　　利克朝空中挥了挥手，“这些各式各样的标志到底能起到怎样的军事技能？’’

　　康达朝四周扫了一眼。他看见一对恋人用手臂揽着对方的腰任街道上漫步，一对夫妻牵着他们的孩子，老人正享受着在室外喝咖啡的独特韵味。过里的情况真的和内部机密报告中描述的一样可怕。“我敢肯定，这里有种看不见的、极其险恶的力量在起作用。”

　　他继续往前走，另外两人紧紧跟在他后面。“这些东西的奇怪之处一定源自于它们的根基，它让这些生物和我们表现得完全不同。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触到它的实质。”

　　“我也注意到了！”利克兴奋地说，“是平衡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它应该是超自然的，而且它能够对他们全体都产生影响。”

　　他们听见一阵笑声正刚他们这个方向传来，中间夹杂着某些人的大声叫喊和轮子在人行道上划过发出的吱吱怪响。

　　布朗朝那边指了指，“敌人的战士！’’

　　一个年轻的男子和一个年轻女人正轻松地朝他们逼近，他们的动作相当优稚，脚下踩着某种仅能站一个人的带着轮子的工具在人行道上滑行。

　　他们的头发随吼飘扬，嘴里大呼小叫的，还不时哈哈一笑。他们把身体侧过来斜过去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从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几名间谍能够看出两个年轻的馓缩人感受到了训练中的乐趣，必及对战斗的渴望。

　　“让开！”男孩喊道。

　　“呀唬！”女孩也跟着叫起来。

　　布朗赶忙往边上一闪，给他们让出道来。一边试图掩盖自己对这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战斗口号表现出的慌张。可两位滑板爱好者却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已卷入了两个种族之间的小小冲突，他们横冲直撞，一点避让的意思都没有。布朗把他们的动作当成向他发起的攻击，慌忙向后一滚。由于鞋跟的高度不太合适，他仰面朝天躺倒在地上。

　　康选和利克赶忙跑过来，半跪在他两旁，“布朗，你没受伤吧？”

　　“没有，康达，不过我担心他们已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

　　间谍们忧心忡忡地朝四周看了看，行人果然都用诧异的眼光盯着他们，相互之间还低声交换意见，但都没有停下来或做出敌视的举动。

　　“也许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罢了。”利克推测，可他缺乏自信的嗓音显然巳经背叛了他的真实想法：如果微缩人真的在玩这种残酷的“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他们个个可都是战争心理学的专家了。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他们，他们不给面子地嘲笑一番，然后扬长而去。从行人的言行举止看，他们的目光似乎都集中在布朗和他的服装上。

　　“你挑的制服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利克小声说。

　　“我们的制服和他们的好像没什么不同嘛，你看出来了吗？”

　　康达边问，边和利克各拽着布朗的一条手臂，把这个大块头战士从地上拖起来。

　　布朗提了提他的白色长筒袜，整了整衣服上的珍珠串，“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不过，找倒是想换一身小腿不会受凉的衣服。”他拉了拉裙子的褶边。

　　这下子，行人停住了脚步，瞪着他们，互相拉着手臂哈哈大笑起来。女性微缩人似乎大都侧过身子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然后再看他们一眼，满脸涨得通红，然后摇摇头笑出声来。

　　利克捕捉到人群中的只言片语——比方说“女人衣服”，他立刻明白过来，带着惊恐的心情仔细对周围人群的服装和衣服的主人审视了一番。

　　“这下弄明白了！你穿的是女人的制服！”

　　这么看来，他们不会被微缩人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布朗羞愧地合上眼睛，几乎把些个身子都压在康达的胳膊上。

　　康达推了推他的身子，“行了，现在，我们离开快这吧！”

　　没有人有阻拦他们的意思，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笑得更起劲了。

　　他们成一路纵队急速奔跑着，康达领头，他们转过一个路口，跑过一条马路，再过了一个路口，钻进一座公园，以确保没有人跟踪。

　　“联谊会现在开始。”一个虔诚的声音说道。

　　“又是一群醉醺醺的行为艺术家！”一名老人喊道，他气愤地朝他们挥舞着手杖。

　　可除此之外，他不过用迷惑的眼冲瞅了几眼就再不理会他们了。

　　康达突然看见一个很显眼的标志，这个标志他们以前显然在哪见过，那是个微缩人的头像，旁边还标注着“男。字。

　　服务员正站在外面看着人群进进出出消磨着时光。他看见康达和利克冲进了男厕所。没什么奇怪的，他以前还见过跑得更快的呢，这时，他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他抬起头又看了一眼。只见布朗也朝这个方向跑来，他紧紧跟在他们的后头。

　　服务员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脸上摆出严肃的神情，“等一等。女士！别往前跑了！女回所在左边！”

　　“好的，好的！”布朗转过身跑进了女厕所。

　　这是一段比较悠闲的时光，服务员仰起头望着夜空——那是EVE系统人工合成的产物——从天象上看，显然是北半球的夏夜，宁静而又平和，它恰如其分地映射出人类远离家乡的惆帐之情。

　　他心烦意乱地走到这间建筑的墙脚，思绪飘到了远方，却没能留意到女厕所传出尖叫和义愤的怒喝——“一个男的！”“滚出去！”“变态！”

　　布朗很快从女厕所门口出现了，他是爬着出来的。他的罩衫从肩膀上被撕开。头发散乱，脸上也被抓得一道一道的，大腿被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他喘了儿口气，总算使呼吸顺畅起来，垂头丧气地靠在墙上，打算在挨到第二顿老拳之前尽快离开这里。

　　“这些……微缩人肯定具有某种好战倾向的文化！

　　在公园的另一角，就在明美获得麦克罗斯小姐称号的半开顶的星空穹顶剧场里，一场特殊的纪念仪式即将开始。

　　麦克斯·斯特林显得满不在乎。虽然有些事情给他们带来了些困扰——贝恩就显得不太开心，“嘿，麦克斯，我还以为可以好好地休息或者放松一下呢。”

　　麦克斯扶了扶他那特大号的航空眼镜，给了他一个平静而又带点恶作剧意咪的微笑，“哦，那又有什么关系？你不是想做个英雄吗？你不是说自己一直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吗？”

　　贝恩心里气鼓鼓的，他开始重新评价麦克斯。这个小个子，他还不满二十岁，以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事，在战前的日子里，申请飞行员资格的学员都必须通过视力检查这一关，那些需要矫正视力的学员地位甚至在会晕机的学员之下。

　　麦克斯总是那么默默无闻，他的话不多，这和禅宗的处事原则有几分类似。长期以来他总不受人重视，可一旦坐上变形战斗机，他就成为最火爆、最出名的飞行员。别说是瑞克·亨特，就连罗伊·福克也比不上他。然而麦克斯始终像个乖小孩。他总是默默接受命运为他安排的惊喜，他害羞、忠溅，但是又容易脸红，因此他赶求时髦把头发染成蓝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啦好啦，暂停暂停。”贝恩朝他嘁道。

　　实际上，贝恩并不是真的不开心，准会在人群的簇拥和欢呼声中感到匮烦呢？这帮可怜虫，不管他们是谁。

　　一排排的灯光点亮了，把他们周围的这片区域照得比白昼还要晃眼。剧院里的音响系统大声播放着勇士凯旋进行曲，声波震得窗帘都飘动起米，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开始响起，如同一波又一波地冲刷着岸边的海浪。

　　瑞克和丽莎在间歇性的接触中增进了了解，他们彼此被对方身上某种无法忽视的魅力所吸引，两个人的相处也逐渐融洽起来。激昂的音乐响起之后，他们反倒显得很放松。四名逃亡者穿着整卉的礼服，在舞台下笔直地站成一排。星空穹顶剧场的各个角落都挤满了人，满场的观众流露出兴奋和钦佩的表情。

　　官方公布的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事实上，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失去朋友和亲人的痛苦，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观众本身就是军职人员。然而，他们之中有四名勇士深入敌军的据点并且能够活着回来——活着回到他们的家园——这可是麦克罗斯城的市民近来讨论得最多的话题。

　　典礼的主持人是个衣着笔挺，油腔滑调的家伙，他手早握着麦克风，对准了自己满口假牙的大嘴。

　　瑞克叹了口气，尽自己最大努力忍受这场无聊的仪式。

　　背景音乐中小号和军鼓响个不停，人群的喝彩声也一阵盖过一阵。

　　一名技术员上前调了调失灵的麦克风，让主持人的话能够被大家听清楚。

　　“在这里，我们四位年轻的勇士奇迹般地逃脱了敌人的掌握，他们是：丽莎·海因斯中校，我们战舰里的首位太空女英雄——”

　　瑞克发现丽莎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眼睛紧紧盯着地面，在钢铁般坚强的意志驱动下，她迫使自己不当众出丑，要知道面对一大群观众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还有瑞克·亨特中尉，他高超的飞行技艺已经成为了神话！”

　　瑞克曾多次面对这种场合，他早已学会在观众面前鞠躬、挥手，以表达自己获得荣誉后的喜悦、不过那都是在他父亲的空中杂技团里的往事。他熟知观众的心理，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人潮前表现得相当出色。他还知道怎样取得最佳的效果：和观众对视，找个小孩吻吻他的面颊，或是和一位老人家握握手，甚至给一位漂亮女士来个热情的拥抱。

　　不过他什么也没做。他深陷敌舰，疯狂的天顶星人把他带到了他们的腹地，可这些并不值得他们欢呼。在人群前面作秀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那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瑞克·亨特略微一低头，向大家敬了个礼。他获得了一阵欢呼，但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他侧过头去想看看丽莎在干什么，原来她也正望着他。

　　“还有他们无畏的同伴，”主持人的嗓音越发显得热情洋溢，听起束简直传他亲自参与了这次大逃亡。“麦克斯·斯特林和贝恩·迪克森！四位勇士，让我们向你们致以最深切的感谢！”

　　人群沸腾了。地球离他们近在咫尺，空气中也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就要回家了，最近的战事也取得了胜利，四位勇士在和冷酷无情的敌人之间的较量也以光荣地平安归来暂旨一个段落，所有的一切都让麦克罗斯城的居民表现出狂热的激情。

　　主持人握着麦克风的手再度举了起来。观众席中的骚动稍微冷却了一些。“除此以外，为表示对这几位少年英雄的敬意，我们特地准备了一出演唱会，让我们欢迎麦克罗斯小姐，林——明美出场！”

　　“麦克罗斯小姐？明美！”瑞克几乎已经把明美不久之前赢得麦克罗斯小姐竞选赛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其实那不过是他前一次执行任务时的事情，前后相距不过几天而已，可他却感觉相隔了整整一个世纪。

　　她的身影从舞台侧翼出现了，聚光灯立刻集中在她身上——

　　她身旁还跟了一个保镖，他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的领结，怀里抱着一大丛红玫瑰，把她衬托得更显尊贵。事实上，她身上的确也散发着高贵的气质。观众更加狂热了，高声喊者她的名字，口哨声和掌声络绎不绝。

　　瑞克注意到舞台侧翼还站着一群人，显然是明美的伴舞。他们都穿着昂贵的外套，戴着太阳眼镜，即便最时尚的女人用最挑剔的眼儿来评价，他们也一样显得风度翩翩。

　　而明美……她身穿华丽的褶皱连衣裙，这些褶皱花边向上延伸，露出细长优美的双腿。她的头发如同黑玉一般在身后摆动，眼睛里闪耀着光芒。看这情形，她早已适应了舞台的灯光，习惯了观众对她的热爱。真难以想像，那个与瑞克共同分享了难忘的冒险经历和独处时光的年轻女孩，和这个舞台新星，娱乐媒体的大众情人竟然是同一个人！

　　她向人群抛了几个飞吻，观众更加激动了。舞台保安职责原本是防止观众跳上前台骚扰军方的英雄。现在他们已经拿出全身解数阻挡台下的疯狂歌迷，以防局势失控闹出不可收抬的事来。年轻姑娘们做着无谓的努力试图接近明美，很多人都哭了。

　　“我真搞不懂这些家伙，”贝恩哼了一声，“不过待在这种场合，我还真不适应。你瞧瞧，看到了吗？”他招起自己的制服翻领——仪式刚开始的时候，它还笔挺得跟刚刚浆洗过一样，“我的新制服都要给他们挤烂了。”

　　丽莎正注视着瑞克，而他则看着明美。丽莎并不觉得自己多像个女英雄，同样，她也不认为自己具有超凡的坚强和勇敢。恰恰相反，她对这种变了味的会场气氛感到有些恼火。这些平头老百姓到底对军方的成就和功绩了解多少？选美比赛的冠军一露面，他们就把那些舍生忘死保卫SDF－1号的功臣忘得干十净净。

　　“和现在相比，当初身陷天顶星人的司令部的那段苦日子还自在些，”她甚至没有想清楚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句话就脱口而出。

　　瑞克快速朝她看了一眼，立刻又把目光转回到明美身上，显然他的心里也乱得很。

　　只有麦克斯·斯特林依然镇定自若，他的回答相当得体：“哦，那是再也不可能发生的事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呢，嗯？”

　　明美抬起双手，示意大家保持安静，会场的喧闹气氛果然缓缓平息下来。她从身后穿者晚礼服的男子手中捧起第一束红玫瑰，把它递给丽莎。

　　“祝贺您平安归来！”明美迷人的微笑和热情洋溢的举止是难以抵消的，她能够把一些特别的东西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让你无从抗拒，因此，无论她面对的是谁，最终都会对她客客气气。

　　她的话起了作用，丽莎并没有对她产生什么坏印象。“非常感谢。”为了表明自己是真心实意的，她还回了一个灿烂的笑容。明美热烈地和她握了握手，这让她感到很惊讶。

　　接着她取下第二束鲜花，走向瑞克。

　　丽莎把双手紧紧握成拳头。就在这区区几秒钟里，明美就给了她非常熟络感觉，似乎对明美来说，她就是最最重要的人。丽莎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什么人，要想拒绝明美的魅力都是相当困难的——对于男人来说尤为如此。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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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一名天顶星军队的老兵，你们显然应该把自己先天的优越感隐藏起来，这对你们而言是必须的，也是天经地义的。同时，你们还要向敌人隐瞒对地球人退化的言行举止的免疫力。

　                         　 ——摘自布历泰给利克、布朗和康达三名特工的行动指令





　　明美走向瑞克，拿起另一束攻瑰递到他手里，“祝贺你平安归来，帅气的魔鬼！”

　　把花束交到瑞克手中的时候，明美眨了眨眼睛，微微笑了一下。瑞克突然愣住了，似乎有些心神荡漾，接着就不假思索地说：“是啊，嗯，谢谢你！”

　　明美伸出秀气的小手扶住瑞克的右边脸颊，在他的左颊轻轻吻了一下。瑞克突然觉得浑身一阵冷一阵热，像是在冰和火当中不住地交替，他想起几个月前的某个时刻，那时他们身陷SDF－1号的某个偏远的隔舱，在那里，他们分享过一个更深，更长的吻。

　　观众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峻。明美是每一个人的偶像，可现在，一种怪异的嫉妒感涌上了每一个人的心头。明美竟然对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尉青睐有加。也许他是个英雄吧，可那又怎样呢？她是每一个人的梦中情人，是大家的偶像，是人们心目中的仙女。此刻，观众开始窃窃私语，人群对这名中尉的敌视情绪开始滋长。

　　她转过身面对着观众，脸上愉悦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行了，行了！”她向大家晃动着手指头，轻轻斥责道。有趣的是，那种怨恨的声音竟然在刹那间消失得一十二净，人们再次为她鼓掌。

　　为了向大家表示公平，明美在给麦克斯和贝恩献花的时候也给了他们一个吻，“恭喜……恭喜你们……”

　　观众对此感到满意，因为他们都很爱她。

　　在观众席靠近舞台的位置上正坐着三名间谍。起初，他们只是为躲避微缩人的跟踪随着人流来到这个圆形剧场，可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的人越聚越多，于是便起了趁机打探情况的念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个意图实施程束竞然那么轻而易举。

　　布朗早已扔掉了那身褶皱裙、长筒袜，还有丝绸罩衫甚至那串格调相当高雅的珍珠。此刻，他正穿着一什蓝色的翻领毛衣和暗色的便裤，为了弄到这身新衣服他可花了不少力气。

　　在一条偏僻而牙安静的街道上，他们看到一个金属柜，上面镌刻着“慈善捐赠”的字样。花了好一阵，这位仪表堂堂的天顶星战士才在里面找到合身的男性微缩人服装。

　　于是，三名间谍断定，为生活有困难的人提供慈善捐赠的铁皮屋是使所有的微缩人社会成员达到他们的野蛮文化中的最低限度的便利措施之一。显然，这种方法有些过分，但三个人都认为它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现在，他们正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的周围。所有的做缩人都看着那个名字叫做明美的生物。起先，间谍们还以为自己误打误撞地闯进了某个宗教集会，他们同时想通过这个场合了解地球人对天顶里人的基本态度，可是结论却是，天顶星人在他们眼中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他们似乎在进行一种传递植物花朵的习俗，准确地说——还是杂着相当混乱的噪音和情感，观众们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到明美身上。

　　尤其是康达，他感觉到自己已经非常接近于触摸到某个重要军事机密的实质了。敌人在被激励之后士气十分高昂，这是毫无疑问的，也许他们从中应用了某种新的意识控制技术。

　　此刻，他们认出了明美。显然，她正是他们首次执行信号接收任务时看到的女性形象。这一次，她没有穿上那身怪异的、被微缩人称之为“泳装”的盔甲，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不甚暴露，但更能衬托她苗条身材的服饰。三名间谍至今还未见过史前文化在地球人的衣着上展示的效果，尽管它们的样式显得有些突兀。

　　人群仍然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明美的名字。

　　“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暴乱吗？”布朗的嗓门很大，马上吼了起来。

　　他们被人群紧紧地挤成一团，可康达的手还放在布朗的肩膀上，“别慌！我可不认为这是场暴乱，它更像某种……”

　　利克几乎就在这排观众的末端，他浑身冒汗，身上也抖个不停。这应该是一种古老的、可怕的反敌反特的特殊程序。它彻头彻尾就是一种混乱的表述，也许有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奥妙吧。他用手塞住自己的耳朵，紧紧闭上了双眼，“啊，我的头疼得厉害！”

　　他情绪低落，感觉有些虚脱，但在拥挤的人群中，两位同伴还是成功地把他给拉住了。这时，明美走向舞台边缘，聚光灯汇集在她的身上，麦克罗斯城的居民们再次开始鼓掌欢呼。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布朗指了指舞台上明美所处的位置问到。

　　原来舞台上凭空冒出了几张椅子，瑞克、丽莎、麦克斯和贝恩坐了上去，他们显得很不自在。聚光灯下的明美如同天使一般摆了个姿势指了指他们。“为了庆祝他们的归来，今晚，我将把自己的第一支歌献给这四位英雄和所有守护着我们生命安全的勇士们！”

　　她向观众掷了个飞吻，乐队就开始奏乐了，曲调很欢快。彩带和花瓣雨点般飘落下来，舞台的灯光也跟着闪烁。就在她张开双臂的一刹那，她俨然成了光影、精神和魔幻的化身。彩带和花瓣雨也飘向人群。没说几句活，人们就熟烙起来，大家瓦相揽着肩膀，欢快地加入到狂欢的气氛当中。

　　“舞台的灯光在闪耀，

　　内心的情感存冲撞，

　　我的身心都灿属于你、

　　我在此为你，歌唱，

　　所有的钟声都在敲响，

　　我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一时间，耶群伴舞的身形突然模糊起米，显得有些不可捉摸，而她的形象也从那个统治着媒体的漂亮女人彻底颠覆过来。她终究不过是个普通市民，和飞船上所有的人一样，不过是某个来自麦克罗斯岛上的难民罢了，而她所获得的成功和身份全都属于大家，因为它们都是大家所给予的。

　　她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她也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奉献给大众，让大家能够在这一刻尽情地享受欢快的气氛。她亮丽的嗓音激昂起来，用自己的信心把歌曲带上了高潮。她苗条、匀称的体形在灯光下映入他们的眼中，把欢乐留在他们的心底。

　　人群沸腾了，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以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情绪。她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希望和激扬的心绪。有人说，她正是他们——SDF－1号上的军人和平民的代表和写照，这话随得一点都不为过。

　　三名间谍对这种复杂的情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但他们却同样无法抗拒明美的魅力。应该承认，要像天顶星军队集结一样高效地把那么多地球人聚集在一块并不困难——除非他们看到的这种毫不掩饰的愉悦完全超出了情理之外，人群像波浪一般摇摆着，欢笑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忧伤，盼望着为期不远就能够回归地球。要知道，这一次可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单纯的战前宣传动员。

　　边上的人把手臂搭在利克的肩膀上，同样也有人对布朗做了同样的动作，他们一同跟着人群，顺者节奏摇摆起来，一排向着这个方向，而另一排则相反。

　　“这一定是种微缩人部落的特殊仪式。”康达揣摩道，但他发现自己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

　　奇怪的是，不知何故，他们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以前似乎就曾经有过类似的感受。天顶星人在记忆中搜寻上千人靠在一起摇摆的事件，他们似乎逐渐明白了眼前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就像以前发生过的一样，他们的心中升起一个偶像，那个偶像就是明美，她也是惟一适合的角色。一个纤细的女性微缩人，她渴望回家，她执著于一种永不消亡的乐观主义。然而这些和她非同寻常的歌唱技巧和战胜所遭遇的一切困难的人格魅力相比都是不过是细枝末节。没有人能够正确地估算两者的比例，但人们却感受到了，她是个神奇、坦率的女孩，而麦克罗斯城就在她的脚下。

　　显然，她对天顶星人具有某种难以置信的危险。但是为什么我竟然这么喜欢她？利克陷入了沉思。

　　“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原始气息。”布朗心存疑虑地问。

　　“但它给我的感觉却相当愉悦。”利克很坦诚地向同伴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是催眠术！”布朗脱口而出，但事实上他早已接受过催眠和反催眠的特训，并且在内心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催眠。

　　“是啊，不过我还是有些喜欢它。”康达也承认。

　　人群在音乐声中左右摇摆、欢笑，他们也跟着人群一同摇摆和欢笑……

　　“怯场，你走开吧——

　　今天是我的节日，

　　现在，我将成为一颗新星！

　　我感受到内心的战栗，

　　却是如此的虚幻：

　　我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走过如此漫长的道路……”

　　演出还不到一半，人群早已把四位坐在椅子上的可怜虫忘得干干净净，他们在舞台上充当了背景的一部分，却又不能提前开溜。只有麦克斯一点都不生气，他甚至还觉得挺开心的。

　　瑞克没精打采地把花束搁在膝盖上，他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了：现在的明美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高度，无论他们共同经历过多少磨难，无论他们相互之间的感受又是如何，这些都已经无济于事了，他已经失去了她。

　　丽莎朝他倾过上身，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瑞克？”

　　他摇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事。舞台上的灯光太刺眼了，没别的。”

　　丽莎看出他在掩饰些什么，如果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漫不经心或者生性反应迟钝。她就不可能晋升到中校军衔并获得SDF－1号大副的职务。尽管如此，看着瑞克和对他来说遥不可及的明美，她仍然难以描绘出自己内心的感受，那是一种混杂着如释重负的轻松和某种不祥预感的复杂体会。

　　明美的双手高高举起，她把观众的情绪推向又一个高潮。耀眼的灯光从各个方向把她包容在中间，她仿佛包容了所有人的希望和热忱。

　　“我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走过如此漫长的道路……

　　现在，我将成为颗新星！”

　　通往太空堡垒舰桥的舱门滑开了，昕有的人都掉过头去，惊讶的呼吸和欢呼声立刻充满了整个空间。

　　丽莎的感觉相当不错，对她来说，能够在这里工作就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嗨！”她有些害羞地打了个招呼，却不曾注意到不少面孔流露出希望返回原先岗位的表情——她们想回去做自己以前的工作。丽莎曾经想把其它的想法赶出自己的脑海，但现在，她也已经把那些都给忘得千干净净，

　　克劳蒂娅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摆出“请求宽恕”的姿势。“流浪的游子终于回家了！”她黝黑的脸上现出的欢迎是真切的，丽莎的感觉更加愉悦了。

　　格罗弗此刻不在舰桥上。一位替班的技术员从丽莎以前的工作岗位走了下来，她高兴地望着丽莎，但在这个无所不能的女强人面前，她显得有些害怕。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您。”这位特聘的技术员尖声尖气地说道。

　　而丽莎却紧张得像只小猫。她抬起眼睛和她对视了片刻。“非常感谢。”丽莎转过身，偷偷地一笑，又赶忙把笑意隐藏在她浓密的棕发底下，“回来的感觉真好。”

　　她伸出手指轻抚着控制台上的按钮，思绪早已飘向了远方。不知有多少次，她以为自己再也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尽管和军队中对长官的传统礼节有所抵触，舰桥上的女军官们还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她们为她感到高兴。甚至随意到忘却了应有礼节的地步。

　　“恭喜你获得升职！”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

　　“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丽莎！”照看丽莎所在岗位的技术员双手交叉，她的笑容非常欢快。

　　这些女职员在战火中率献着自己的青春，她们在工作中逐步了解到丽莎·海因斯的杰出击现，以及她的行为对SDF－1号的命运所起的作用，她们的只言片语对她来说要比舞台上的聚光灯和台下的人群更有意义——她感到自己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现在，她返回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过去所有的一切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的一小部分工作被分流了。但能够回到本属于她的地方他她打心底里感到满意。

　　然而几件事情一直困扰着她——在敌人据点里的那个吻，还有瑞克和明美——也许是有些反常，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使她有些异样。但她注定要成为海因斯家族中的一员——成为军人世家的一员，她的命运和SDF－1号紧紧联系在一起。

　　很显然，所有的问题在太空堡垒的舰桥里几乎都是透明的，对前途的怀疑和对命运的担忧——它们就像枯萎的花瓣散落得满地都是。

　　克劳蒂娅用肘部支着下巴靠在控制台}上，尽管她和丽莎是相当要好的朋友，但她还是无法切实地感受到丽莎的想法，无法带她走出内心的阴影。“对了，成为女英雄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她低低地问。

　　丽莎苍白的脸颊立划泛起一片红晕，“哦，你这个家伙！”

　　“得了，快告诉你克劳蒂娅阿姨！”一双乌黑的眼睛淘气地眯成了一条缝，“难道这次嘉奖突然使你具备了谦逊的美德？”

　　丽莎垂下目光望着甲板。尽管在下班的时候时常和她对视，但是此刻的丽莎却尽量避免接触到她的眼神。在克劳蒂娅的逗趣下，她还是笑了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笑得这么久，尽管显得有些傻里傻气。

　　“说对了！不过我得保守自己的秘密！”丽莎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摆出严肃的面孔，模仿着格罗弗的苛刻表情。她看了看周围，这下不会出错了。“好了，大家还是严肃一些！”

　　一位丽莎不认识的技术员跑去倒咖啡，很快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杯。

　　“回到这的感觉真好。”她用杯子焐了焐自己的手，若有所思地说。接着，她搞了个恶作剧：“我可告诉你们，天顶星人冲的咖啡真是太恶心了。”

　　克劳蒂娅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把杯子放了下来，“等等！丽莎。我记得你不是获得特批正在休假吗？”

　　丽莎也放下了手里的咖啡杯。她不想再提起那段难堪的典礼和纷乱的情感纠葛，正是基于这一点，她才这么快就返回舰桥。她咬住了下唇，过了好阵子才说：“我不过是想回家罢了。”

　　克劳蒂娅显然有话要说，可丽莎却在掩饰着什么，并期待别人把话题引开。也许克劳蒂娅·格兰特应该找个借口让替班的技术员干点别的什么或者干脆回自己的岗位工作。

　　然而就在这时，舱门再次滑开，骇人三重唱走了进来。珊米、琪姆和维妮莎冲了进来，睁大眼睛看着丽莎，把军官言行准则彻底抛在了一边。

　　丽莎始终深爱着SDF－1号装甲舰桥上的这种沉着、有力而又平静的气氛，她也忘情地和她们拥抱在一起。

　　丽莎的休假手续正是克劳蒂娅申报的，在不久前的那次讨论中怪异的内省部分也是她给一手操办的。自从认识丽莎以来，她一直都是丽莎的保护伞，她很小心地不让这些事情传出去给她造成不良影响，但是……

　　这个姑娘需要找个人倾吐一下心事，克劳蒂娅想，可是她根本不知道这次谈话的主题会落在何处。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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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是只小小的昆虫，把它放大来看也会是一只可怕的怪兽；这些微缩人也是如此，她们把微不足道的胜利吹嘘得神乎其神，而天顶星的领导层当中的一部分人也犯下了同样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的胆怯使得微缩人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抗拒我们，现在，我们已经陷入了僵局。身为天顶星人，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等可耻的事来？

　　                                   ——凯龙





　　军用吉普呼啸着在SDF－1号内部空旷的通道里穿行，经过弯道的时候两个轮子都离了地，橡胶和地面摩擦发出尖锐的声响。贝恩·迪克森尽情地享受着狂野驾驶带来的乐趣。他的反应速度赶不上飞速行驶的汽车，因此他经常错过敞开的通道口，不得不绕远路前往战斗机库。

　　就在麦克罗斯岛被超时空跃迁送上茫茫宇宙的那一天，贝恩的改装赛车正停在岛上的一条小路上。现在它恐怕已经成了冥王星轨道附近的一个飘浮物，也许被回收小组的人员拖走，彻底拆散、重组了。无论是哪一种结局，他都不愿意再度回想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不过驾驶着军车在宽敞的太空堡垒内部疾驰有助于他减轻内心的失落感。如今，市民们重新拥有了拥挤但又充满生气的麦克罗斯城，但他们时常还是需要出行的，他们有坐在轮子上的需要，他们渴求发动机喷出的那一股轻烟。事实上，在SDF－1号内部某些人烟稀少的区域早已被人辟作免费的赛车场，这已经成为一个众人皆知的秘密。

　　贝恩猛地打了个比往常还要急的弯，然后等着瑞克揍他一顿。此刻，瑞克正坐在他身边的位子上，他只是不太在意地给了他一个批评的表情。朱砂小队的头儿什么都没说，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而麦克斯·斯特林却四肢伸开躺在后座上，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对此，贝恩显得有些恼火。麦克斯是他的好朋友，可作为他的乘客，他希望麦克斯在他驾驶的时候能表现得像那么回事。然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打扰麦克斯，也没有什么事能够使他出名之后孩子气般的愉悦心情稍微受到些影响。

　　尽管在空战中表现出非凡的勇猛和高超的飞行技艺，可有些人还是认为麦克斯的好脾气意味着他的本性是懦弱的。为这事已经出了好几次争端了，为此，麦克斯执意要求瑞克看住贝恩，不许贝恩为他出头。

　　其实他也用不着别人帮忙，麦克斯的反应速度、眼睛和身手的协调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像。一阵拳来脚往之后，总是麦克斯伸出手来把他的对手扶起来，脸上还挂着孩子气的微笑，甚至在一次相当激烈的对抗之后他还为对手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救护。没过多久，那些想找麦克斯·斯特林麻烦的人渐渐都失去了这方面的兴趣。

　　麦克斯捋了捋蓝色的头发，扶正了脸上的航空眼镜，他听见身后传来另一辆吉普车引擎的声音，便把头掉了过去。他把身子往前靠了靠，拍拍瑞克的肩膀，拇指朝后头一比划。

　　就在他的身后，罗伊·福克的车已经赶了上来，上而还坐着三个骷髅小队的飞行员。

　　“嘿，瑞克！”

　　“嗨，罗伊。”

　　“啊噢。”罗伊把吉普车靠了过来，距离非常近，贝恩不得不朝相反的方向切开避免相撞。

　　“你们三个这是上哪去？”罗伊问道。

　　他们正附着飞船内部最长的一条道行进，但速度都开得飞快。贝恩知道有人想试试他的斤两，内心一阵窃喜，赶忙稳住车身。他们正以相当可怕的速度冲向前方。但是正面的舱门只能容纳一辆吉普车通过。

　　坐在罗伊车内的几名骷髅小队的飞行员似乎并不怎么担心会一头撞上舱壁，但是他们心里比什么都明白，在这种时候跟他们头脑发热的头儿说什么都没用。

　　“你说什么？”瑞克轻声地问。

　　罗伊却大声喊道：“我刚才说，你们三个想上哪去？”

　　麦克斯把身子向前探了探。“PA系统刚刚发布通告，命令所有军职人员到各自岗位报到！”他回答说。

　　前方的舱壁越来越近了，贝恩·迪克森的头上已经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上头已经下了命令，叫你们待在后方，你们这几个笨蛋！这项通告对你们几个是没有效力的！”罗伊在空中挥舞着他的拳头，坐在他身边的飞行员赶忙抓过方向盘，而后座上的一个家伙已经歪在了一旁，另一个却捻起了手上的佛珠祈祷平安。罗伊没有理会他们，踏在油门上的脚一点都没有松开。

　　“可是，这并不是一道……很明确的命令。”瑞克向他指出。

　　罗伊的手再度握住了方向船，“好吧，那我就给你下这道命令，一道明白无误的命令！给我回你们的宿舍去，要快！”

　　贝恩如释重负地往后靠，放松地舒了口气。罗伊的吉普奇刻冲到了前头，可瑞克却还在大声喊叫：“你就这样抛下我们，独自去迎战敌人了吗，嗯？’’

　　罗伊站起身子，倒过头来，前座的飞行员赶忙扑了过去第二次抢过方向盘。罗伊朝这几个逃脱敌人魔爪的英雄挥了挥拳头，“难道你还想抗命吗。！”

　　贝恩已经在刹车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用异常和谐的调子回答道：“不，长官！谢谢您，长官！”这是新兵训练营里的惯常用语，他们嘲弄罗伊，借此暗示他和那些负责训练新兵的军士一样苯。

　　罗伊脖上挤出一丝不太情愿的微笑，伸出手来从他身边面如死灰的飞行员手中接过方向盘。“你们能明白就好，”他又回头喊了一句，但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没有人会喜欢自作聪明的傻瓜！”

　　贝恩终于在舱壁前不远处停稳了车子，而罗伊的吉普早就呼啸着穿过了舱门，朝战斗机机库飞驰而去。

　　“他可真是个出色的男子汉。”贝恩喘了口气，终于说道。

　　天顶星人有一句谚语，把它翻译成地球人的语言是这么说的：即便是最凶恶的狼群也可能命丧虎口。

　　正因为如此，庞大的舰队和SDF－1号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亦步亦趋地跟着它踏上返回地球的旅程。那道死硬而又明确的命令始终未曾改变：必须完整无损地俘获佐尔的飞船，飞船内部关于史前文化的秘密也不得因此遭到破坏。虽然微缩人在使用主炮方面显得过于保守，但他们已经证明主炮系统仍然可以使用。从舰队指挥官的角度出发，毫无疑问，这才是他们目前必须摆在第一位的大问题。

　　天顶星人并不明白的事情之一，就是布朗、利克和康达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主动提出前往SDF－1号。天顶星人根本不知道地球人对这艘巨大的飞船还知之甚少，他们同样不知道SDF－1号实际上已经相当的脆弱。

　　天顶星人所能够确定的，只不过是那艘战舰具有足以摧毁整个太阳系和撕裂时空的异常可怕的力量。因此，他们的整个舰队和太空堡垒保持着一段距离，监视着它的一举一动并等待行动的最佳时机。

　　指挥舰上的技术员向她们的长官递交了份报告，“阿卓妮娅指挥官，太空堡垒刚刚开始加速。”

　　阿卓妮娅迅速看了一眼自己的情报分析员，她坐在控制台前的座椅上，前方是一整排仪器和控制按钮，还有一面全息数字显示屏，数据从舰队的各个部分源源不断地传来。“您有什么指令吗？”情报分析员问道。阿卓妮娅看了一眼面前作用各异的地图、读数和战术计划。

　　“多尔扎并未授权允许我摧毁它，”舰队指挥官回答，她用手拨弄了一下蓝黑色的短发。“因此，我也只能跟着它，看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

　　阿卓妮垭已经取代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布历泰，成为舰队的新任指挥官。他犯了太多的错误，而她不想重蹈布历泰的覆辙，蒙受类似的耻辱。

　　情报分析员顺从地向她鞠了个躬，离开了指挥中心。

　　阿卓妮娅拽了拽她的指挥官大氅，让它把自己包得更严实些，并拨弄了一下军装的高领。她甚至认为自己的下属恐怕永远都不会背叛她。

　　微缩人的母星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天顶星入侵的大军摧毁了地球表面上所有的敌对物体，直到它们遇上了该死的洛波特战机——就是变形战斗机。经过了这几个月，谁会知道那些防御者——倔强而又机灵的地球人——又能研发出什么新式武器呢？

　　如果准许太空堡垒进入它的预定目的地肯定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引起惨重的后果。然而，阿卓妮娅却不曾从她的上级那里收到更进一步的命令，同时她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方案，使他们不用承担所有的责任和风险。因此，以不变应万变对于史前文化中的秘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阿卓妮娅尽力稳住自己的思绪。现在还有不少时间筹备，这次战役的胜利者还将获得宇宙中最为珍贵的奖赏。

　　SDF－1号正以巡航模式飞行，这就意味着它的主炮暂时无法发射。这显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只有在攻击模式下才能够开火——然而转变为攻击模式需要经历一次变形过程，而变形之后的麦克罗斯城将不再适合于人类长期居住。

　　在当前的模式下，飞船的外形就像一艘普通的太空船，甚至和海洋里航行的舰艇也有几分类似。托尔级的超级航空母舰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附着在舰体上，两支巨大的主炮吊臂共同组成了舰首。舰桥和它的附属结构物从主甲板上隆起一块，但总体上看，船体还是比较平整的。

　　它巨大的推进器喷吐着蓝色的火焰，这艘超级战舰现在已经接近了那颗坑坑洼洼的卫星——月球的运行轨道。

　　克劳蒂娅正从她的显示屏上端详着这颗地球的卫星。“我们已经达到最大飞行速度，舰长。”她汇报道。“准备进入地球轨道，接地机动……现在开始！”

　　格罗弗的样子像是已经睡着了：抛光了的大檐帽舌拉得低低的，盖住了他的鼻子，双手交叉合在胸前。然而他却用异常清晰的声音问道：“维妮莎，敌人的舰队有什么反应？”

　　维妮莎把她的眼镜往上一推，往自己面前的仪表扫了最后一眼，确保情报的准确无误，才向格罗弗做出回答：”它们仍然把我们包围在正中间，舰长。但它们和我们相隔一定的距离。真奇怪——敌人始终和我们保持相同的速度。”

　　格罗弗挠了挠面颊，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刮一刮脸了，但现在还不是考虑自己有多疲倦的时候。“很显然，他们还不想冒险和SDF－1号开战。看来他们的行动和你的设想完全一致，丽莎。”

　　丽莎这才把注意力从面前的各个仪表上转移开，“希望如此，长官。”可是万一她的判断错误，太空堡垒连一个钟头都支撑不下去。

　　“我们已经接近月球轨道，舰长。”辨妮莎的声音里透着紧张。

　　“继续密切监视敌舰队动向，”

　　“遵命，长官。”，丽莎插了一句，“战斗机部队报告，朱砂小队和魔鬼小队已经做好起毪准备，舰长。”

　　格罗弗点点头，希望局势不会迫使自己动用他们。他们都是他最出色的飞行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段旷日持久的SDF－1攻防战中成长起来的。在这几个月的战斗中，这些小伙子从遥远、黑暗的太阳系的另一端杀到了这这里。

　　地球已经近住咫尺。假如当局同意遣返战舰上的所有难民——他们在这场血雨腥风的航程中吃够了苦头，格罗弗愿意毫不犹豫地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某个天顶星人的指挥中心里，一根手指像一把匕首，戳向显示屏上被舰队重重包围之中的SDF－1号。

　　凯龙气得不行，他的嗓音勉强盖过了自己的充满怒气的喘息：“微缩人的飞船在这个方位，归我指挥的战舰在这个方位，正好位于它的后方。那么，只要开到最高时速，他们很有可能突破我们布下的包刚圈彻底溜掉！”

　　他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的副总指挥格雷尔以及最信得过的下属戈尔，“我们是坐在这里拢起袖子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家伙逃掉，还是该伸出手指截住它的去路？”

　　“可是阿卓妮娅指挥官禁止我们出击，”格雷尔向他指出他们的难处，“那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凯龙猛地把手掌拍击在显示屏控制屏上，“我要彻底击溃他们！”

　　凯龙是个英俊而叉残忍的指挥官，他隶属于博图鲁军团，执掌着天顶星第七舰队及其配属的机甲打击集群的指挥权。他作战勇猛，即便是强大的战士发起的攻势也会被他所阻滞，为此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还有另一个绰号，叫做“幕后黑手”——这个绰号来自于他近乎野蛮的残忍，他甚至毫不顾惜自己手下人的伤亡，流血和凯旋是他最为渴求的事物。

　　格雷尔对他相当了解，因此他并没有和自己的顶头上司正面顶撞，而是试图平息他的怒气。始终有人传言凯龙有个秘密的恶习，就是食用生命之花上瘾，这在天顶星人当中是被绝对禁止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这种花恐怕要更名为“死亡之花”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个无所不能的人。

　　“命令中队领头的战舰立刻加速并且实施攻击！”他吼道，他的手举在半空呈敬礼的姿势，也同时意味着对舰队的绝对权威。“为天顶星人的光荣……还有凯龙！”

　　维妮莎紧张地盯着她面前的显示屏喊了起来：“一个中队的敌军战斗巡洋舰脱离了敌人的舰队阵型朝我们飞来。舰长，大约有十艘左右。”

　　格罗弗忧心忡忡地着了看前方的观察窗口，“命令战斗机起飞。”

　　“是，长官。”丽莎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了接通PA系统的麦克风、“朱砂小队和魔鬼小队，立刻起飞，立刻起飞！”

　　在代达罗斯号超级航空母舰的机库甲板区域，由于紧急起飞，现场呈现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次演习。巨大的升降机一次把两架变形战斗机送上飞行甲板的右舷出口。

　　就在战斗机被一辆滑车牵引到预定位置的时候，罗伊·福克扣上了他的飞行头盔进行控制系统的检查。罗伊是骷髅中队的中队长，这次的出击任务本来用不着他去的，然而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却极度短缺，再加上瑞克和他的两个小队成员根据上头的硬性规定处于休整期，因此他不得不顶替空缺的朱砂小队出勤，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他更得如此。

　　变形战斗机折叠过的水平尾翼和机翼巳经滑动到适合起飞的位置，滑车控制员赶忙用钩子把自己固定好，预备战斗机的弹射作业；变形战机也进入了等待分配起飞航道的程序。起飞前的VT战斗机是非常脆弱的，因此。飞行员们都小心翼翼地防备任何可能针对它的攻击。

　　滑车把战斗机一架又一架地送上了太空，这些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推进器喷吐着蓝色的火焰，朱砂小队和魔鬼小队组成阵型准备再次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战。

　　格罗弗原本希望免去这场拼杀，但他还是下达了命令：“命令SDF－1号开始变形，启动针点屏障防御系统。”

　　“麦克罗斯城的疏散工作马上就可以结束，舰长。”珊米向他汇报。

　　其他人的声音也平静地、持续不断地汇报情况和发布命令：

　　“所有区域开始变形。”

　　“所有区域的负责人，请立刻与舰桥取得联系。”

　　“损管小组进入待命状态。”

　　“血急医疗和救护人员已经就位，舰长。”

　　一排排的屏幕把飞船内部和外部的情形展现出来，到处都是应付攻击和战舰变形的忙乱景象。

　　又一次，可怕的、难以捉摸、而又危险的洛波特变形在太空堡垒上全面铺开了。

　　对初来此地的陌生人来说，要想适应麦克罗斯城各项繁忙的活动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

　　_三名天顶星间谍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PA系统发布的通告让人摸不着头脑，他们根本想不通发生了什么。开始，三个家伙还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想避开他人的注意，等他们反应过来想找个人问问的时候。所有的市民都已经进往另一个方向去了，这下他们连问都没有地方可问了。

　　三个人此刻正站在一个没有人烟的交叉路口，他们已经弄清楚具体用途的红绿灯和行人穿行的标志灯还接着老规律不停地闪烁变换。EVE系统关闭了。人造的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他们的头顶上只剩下冰凉的、空旷的金属顶棚。

　　“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利克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一字一顿地说。站在空无一人的城市中央，总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你们猜得出刚才的通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康达问，“可能是什么东西吧……他们所说的这个‘变形’到底怎么回事呢？”

　　布朗刚想说些什么，脚下的街道就开始猛烈地颤动，他们像炒锅里的水一样被这股力道掀翻在地。

　　在地底深处，一种碾磨似的噪音响了起来。他们全都躺在地上，为了不被这种力量再次掀翻，都把身子尽量附着在人行道上。他们感觉到整片土地都在剧烈地震颤。

　　他们脚下的街道突然向两边分开，裂口处露出两排锯齿，缝隙越来越大。利克突然消失在裂缝当中，他无规则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依然回荡在空气当中。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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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该死的微缩人从来不曾耙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内：凯龙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展开行动的。我也恨微缩人，我们大家对他们都充满了仇恨，然而只有凯龙能够行动起来给他们迎头痛击。

　                                      　 ——凯龙的幕僚





　　康达的动作比布朗快得多，他一把楸住利克的袖子，止住了他从裂口下坠的势头。布朗也凑上前去，帮助他的同伴把利克从深端的边缘拽了上来。

　　裂缝下面非常深，底下摆满了他们以前在太空堡垒内部从未见过的机器。利克躺在地上呼呼地大口喘着粗气，脸吓得煞白，“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在某处地方，巨大的隆隆声响个不停，那是太空堡垒的船首在凸轮状的机械带动下向两边旋转所发出的。整个船壳部分都在移动、错开，把船体内部的一部分暴露给真空的宇宙，珍贵的空气在这刹那间迅速向外逃逸。厚重的装甲帘滑了过来，封住了这一片缺口，但是相当可惜的是，变形过程仍然损失了一部分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SDF－1号内部的生命维持系统最终会产生新的空气弥补损失的部分，可在此之前，麦克罗斯城里的居民恐怕就得像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耶样过一段空气稀薄的日子了，如果他们能够在这次攻击中活下来的话。

　　巨大的支架从城市街区的地面上升起，一直触到顶棚，并摧毁了挡在中途的一切建筑物。辅助马达变速装置如同磨盘一般嘎吱嘎吱地运转，晃动着整艘飞船上的每一个螺栓和铆钉。

　　泄漏的空气刮起一阵狂风，从建筑物上刮下了许多细小的部分，它们像龙卷风中的叶子样飘个不停。麦克罗斯城被彻底夷平了。

　　一名间谍飞也似的向板块的中央跑去，前方就是空旷的街道。他们躲避着坠落的广告牌和破损的屋檐，电线杆也倾倒下来，上面纠缠的输电线路就像游动的蛇似的晃个没完。

　　康达喊道：“我看现在尽快找个地方隐蔽才是明智之举——”

　　他的话还没说完，这时飞船内部的重力场突然关闭了——这是飞船变形消耗了巨量电力导致部分区域暂时性的能源枯竭造成的。

　　一个人和街道上的汽车、屋顶落下的瓦片，以及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和旋转个不停的垃圾筒一起，漂浮在空气当中。

　　整艘战舰的模块都改变了形态，到处都有巨大的舱门开开关关。

　　全舰变形同样使两艘托尔级的航空母舰——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从SDF-1号的两旁移到战舰主体附近，并固定在那个位置，如同手肘一般向外伸展。

　　战舰的中部结构也变换了形态，舰桥和其它区域都旋转过来，从飞船尾部变动到中间，形同人体的躯干部位。

　　飞船的内部，巨大的柱状物在能量的推动下像插销一样回合、闭锁，各种缆绳也蜿蜒而出重新联结组合，最终完成了新的结构形态。

　　格罗弗心急如焚，他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在整个变形过程当中，飞船几乎毫无防御能力，但他显然没有办法加速变形的进程，他根本没有第二条可供选择的方案。在飞船从地球转移到冥王星轨道的第一次太空跃迁中，灾难性的操作导致超时空跃迁装置莫名其妙地消失，因此飞船无法在任何其它的结构形态之下发射主炮。整艘战舰变形是一项壮观的进程——整艘飞船纠缠着，把所有的部件重新聚合在一起，再把它们转移到与原先各不相干的位置上。

　　“右舷部分的区域变形已经完成可分之七十五。”维妮莎向舰长报告。^“左舷部分的区域变形已经完成，”琪姆补充道。“现在飞船已经接通能量防御系统。”

　　“敌舰群正以攻击阵型向我们逼近。”丽莎说，她的脸庞被荧光屏发出的光照亮了，“预计它们将在五十三秒后和拦截部队接触。魔鬼小队和朱砂小队已经在预定阵位待命准备接敌。”

　　太空堡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身披重铠的巨型超级武士，它站在空中，两腿分开呈骑跨姿势，准备和他的敌人干一仗，而敌舰也气势汹汹地朝太空堡垒猛扑过来。

　　“敌舰已经进入主炮射程，长官。”瑾姆说道，

　　维妮莎也说：“战斗机部队向我们汇报，所有的变形战斗机已经避开了主炮的火力覆盖区域。”

　　“变形完成，舰长。”珊米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格罗弗。

　　“开火！”格罗弗低声咆哮着。

　　保险护盾已经从主炮的触发器上撤除，丽莎用力按动r那个红色的按钮。

　　战舰的两条吊臂构成了巨大的主炮，就在吊臂之间，星光一般的火焰来回奔涌，火舌旋转着，爆裂着，仿佛一条充满了力量的毒蛇。

　　充满能量的火焰越来越浓烈，越来越密集，最终挣脱了束缚，从吊臂之间直冲出去，形成一道明亮的白光，形成一条和战舰等宽的橙白色的毁灭之河。

　　这道地狱之光击穿了宇宙。凯龙的分谴队中，领头的十艘重型战舰如同烈焰中的火柴纷纷起火。不到一秒钟，战舰的护盾就被烧熔，装甲也被高温蒸发得千干净净，它们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了光束之中。

　　凯龙帅气的脸由干气愤扭曲得像个疯子，“我们必需抢占攻击的主动权！组织下一波战舰出击！”

　　天顶星战士的信条对那些有胆有识的军官总是特别宽容的——即便是直接抗命的行为也是如此——尤其对战斗失利的军官而言，但是是战败却是不可原谅的，等待他们的惩罚往往就是死刑，

　　越来越多的重型战舰排成直线向前进发，他们发射着等离了子武器和致命的火炮。SDF－1号挨了一炮，它立刻震颤起来。舰桥里传来几声喘息，但格罗弗和船员们仍然把精力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

　　在凯龙的第二波攻击之下，敌人发射的蓝色致命炮火如同雨点般落在SDF－1号的外部。

　　比棒球场略大一些的针点屏障系统像三个明亮的绿色的碟子在太空堡垒的船壳外四处游走，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在那次灾难性的跃迁中，空间跃迁系统消失了，这艘飞船彻底丧失了保护自身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战舰上的洛波特技术天才朗格博士开发了针点屏障系统，但它也不过只是个权宜之计罢了。

　　此刻，特别招募的几位女性技术员正根据飞船危机警示牌上的图表读数和计算机按照不同轻重排列的先后顺序忙乱地操纵着针点的移动位置。她们飞快地旋转着球状的轨迹控制器，把针点屏障护盾从战舰外壳的这一端移动到那一端，以抵挡敌人发射的密集火力。

　　耀眼的亮点划过太空堡垒的超级合金外表，敌舰的炮火击打在防御护盾上，在那块圆形的区域中央出现一系列的同心圆，并激起一阵短暂的涟漪，不到一秒钟，炮火的破坏力就消弥于无形，接着，针点屏障护盾又开始移动，拦截敌舰的另一次炮击。

　　在此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这三位年轻的女操作员也表现得相当出色，她们的及时操作完全够得上“专家”二字，但即便如此，她们有时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失手……

　　SDF－1号在又一次炮击下颤抖起来。

　　“右舷的发动机被炮火击中了。”克劳蒂娅甚至没有往自己的控制台看上一眼就把准确的情况撤告给格罗弗舰长。

　　格罗弗什么都没说，但他的心里却焦虑万分。算到现在，距离SDF－1号的出现和坠毁在地球表面已经超过十年了，可仍然没有人能够对战舰谜一般的、始终密封的主机有个充分的了解，即使朗格博土这样的天才也是如此，如果发动机被敌舰打穿个窟窿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格罗弗现在还不能把时间耗费在担惊受怕上。

　　坏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工业区被敌人击中了。”、“第二十七区已经彻底失去操作机能。”

　　克劳蒂娅望着格罗弗，“针点屏障系统的能量正在衰减。”

　　格罗弗不敢让自己显露出慌张的神色、现在该怎么办？他想了又想。我们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忍耐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距离地球只有一步之遥了。“再次发射主炮！”他大声喊道；

　　经过这么多年的共事，丽莎知道如何从他的表情揣测格罗弗的内心。她看着他，心里想：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全知道！

　　“丽莎，你没听见命令吗？”克劳蒂娅朝她大声喊道，语气中透出一分绝望。

　　“明白。”丽莎的口气很坚定。她再次按动了触发钮。

　　又一道难“想像的毁灭洪流从战舰喷涌而出，吞没了第一二波天顶星人的攻击舰队。

　　在指挥中心的战术显示屏上，阿卓妮娅亲眼目睹了十多艘不可一世的天顶星战舰覆灭的全过程。

　　“这个愚笨至极的凯龙！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发动这场攻击事先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授权！”

　　她的副官雅塔很简明地回答：“是的，指挥官。”接着她又问，“那么，您对此又有何指示？”

　　她的下属军官时常能够在这类事件中找到机会向地提醒，她们甚至会建议她向多尔扎的最高司令部汇报此事。打乱本来就已不稳固的战局很可能会导致恶性对峙，甚至引起灾难性的恶战。但雅塔本人显然愿意承担这次风险的责任。

　　阿卓妮娅似乎更加激进，“我要迫使凯龙主动取消这次攻击。”

　　稚塔说：“您打算把一部分舰队挡在凯龙的前面？可这样会把我们的围堵阵型打开缺口，敌舰就能轻而易举地突破我们的包围圈！”

　　“这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阿卓妮娅冷冰冰地说，“这艘飞船绝对不能被摧毁。它蕴含着史前文化的秘密，那个秘密是天顶星人取得最终胜利的钥匙！”

　　维妮莎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外星人又派出了援军，舰长，大约有两百艘重型战舰。”她抬起头看看面前的显示屏，“根据计箅机的分析，敌舰的数量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应付。”

　　“屏障系统的能量正在迅速衰减。”珊米说。

　　“我们的能源供应持续下降。”琪姆补充道。

　　维妮莎看了看她的战术显示屏，她正待向大家说明敌舰逼近准备大开杀戒的残酷细节，却突然愣住了——他无法理解自己所看到的情形。“到底发生了什么？敌人的援军打散了阵型，在原先那一拨敌舰的前方散开，和它们靠得非常近！”

　　暴怒的凯龙盯着影像显示屏。阿卓妮娅的舰队突然冲了过来，紧紧地挨住了他残余的战舰群。“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微缩人的飞船眼看就要落进他的手心，他甚至能够感觉到了。

　　如果不是再度横遭阻拦的话！

　　投射光束把阿卓妮娅的影像显示在他头顶上的半空。“凯龙，你这个笨蛋！多尔扎什么时候给过你摧毁地球人战舰的授权？”

　　凯龙再度感受到一股怒火疯狂地涌遍他的全身，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恼怒，以至于他的视野都模糊了。他咬紧了牙关，像野兽一般低声吼叫。

　　阿卓妮娅接着说道：“作为部队的指挥官，我命令你马上停止攻击，把部队撤回预定区域——否则你面对的将会是天顶星人自己的炮火！”

　　格雷尔看了看计算机显示的战术读数，说道，“指挥官，她把所有的炮火都瞄准了我们舰队。”

　　凯龙把拳头猛击在地图控制器上，“这个该死的、爱管闲事的白痴女人！”

　　他是被人称作“幕后黑手”的凯龙，但他绝不会是被人称之为“自寻死路”的凯龙，或者“笨蛋”凯龙。现在，阿卓妮娅已经把除了他们之外的整支舰队摆在他面前迫使他屈服。

　　凯龙没的选择。阿卓妮娅的舰队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手下的飞船不得不减缓了飞行速度，而SDF－1号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拉越开。

　　“他们溜了！”凯龙的嗓音如同乌鸦一般嘶哑，“阿卓妮娅把我即将到手的胜利毁于一旦。不过我发誓：我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以前格雷尔就曾经听到过他的指挥官发出这种沙哑的声音，他一本正经地笑了笑。

　　如果阿卓妮娅够机灵的话，从此她就会时时刻刻提防着自己不被人暗算。

　　巨大的洛波特机甲骑上SDF－1号终于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朝着涡流一般的白色云层和蓝色海洋缓缓下降。

　　“我实在弄不明白，”克劳蒂娅说，“他们竟然用武力威胁的方式掩护我们脱险。”

　　“我明白。不过还是等我们先回到地面再为这个慢慢伤脑筋吧，克劳蒂垭。”格罗弗回答道。

　　“进入大气层十秒钟倒计数。”她向格罗弗汇报。

　　“帮她一把，把飞船稳住，丽莎。”格罗弗沉着地下达着命令。

　　所有可以用来重新配置SDF－1号的方程式和物理学原理都被用作飞船在地球重力条件下降落的条件参数。计算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错误的，但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战舰上的船员和居民很快就会知道最终的结局。

　　“我们已经接触大气层！”克劳蒂娅汇报。

　　巨型的金属战士缓慢下降，飞船的足底、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的推进器都喷射着蓝白色的火焰。

　　“命令全体船员布置好着陆前的安全措施。”格罗弗下令。

　　此刻，在船体的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过载。能源损耗和泄漏相当的厉害，设备负荷过重，某些地方甚至起了小范围的爆炸，舰桥内部不时可以看见警报指示灯在闪烁。

　　“右舷的引擎在进入大气层时严重受损，长官。”克劳蒂娅说，“而且重力控制系统也出现失灵的情况。”

　　“爆炸导致船体部分破损、舰长，我们的能量泄漏得很历害。”丽莎也补充说。

　　“看来只能采取在海中溅落一途了。”格罗弗低声自言自语道。现在，至少空气泄漏是无关紧要的了，他们已经能够呼吸到来自地球大气层里清新的空气，再不需要来自其它地方的任何气体。

　　克劳蒂娅看着最后数十码的落差，在心中默数着。

　　推进器的高温把海面煮沸了，大团大团的蒸汽直冲云宵，飞船终于触到了海面。

　　起先，海水被飞船挤到一边，泛着雪白的浪花和蒸汽，但它们很快又冲刷回来，强劲的力道甚至盖过了过热的船体和飞船上的部件损毁引发的爆炸。SDF－1号在海面上不住吃水、下沉，波涛冲刷着金属甲板，又加速从舰体上滑落下来，最终在泛着涟漪的海面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片刻之后，海面再次平静下来。突然，一个尖锐的金属物体刺破了海平面，很快又冒出了三个相同的东西：那是战舰顶端主炮上附属的叉状尖杆。吊臂也在上升，它排开水面，接着舰桥电显露出来。SDF－1号的肩膀和肘部电慢慢地上浮，最后才是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在上浮过程中，它们的飞行甲扳排开了数百万加仑的海水。

　　计算分毫不差，SDF－1号是条几型战舰，海水显然对它产生了相当大的浮力，看来这艘飞船还非常适合远洋航行。海水如同溪流一般从船体上缓缓流淌，整艘战舰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辉。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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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不守军纪的行为，我们绝不姑息纵容——就算是战斗英雄也不能例外。”马斯托夫上校很喜欢对我们进行大段大段的说教。就算他是对的，可我从没听说哪支军队依靠整齐一致的发型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格罗弗和他的船员们凝望着眼前平静的洋面，而骇人三重唱早已兴奋得说个不停了。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找们又回来了！”

　　“真美啊！”

　　“回家了——”

　　珊米、维妮莎和琪拇手挽着手，面向大伙，“欢迎回来！”

　　泪水从克劳蒂娅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丽莎却待待地盯着那片大海，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格罗弗点着了他的烟斗，毫不顾忌地违反着战舰上不准吸烟的规定。“呼吸点新鲜空气怎么样？”

　　通往麦克罗斯城的主要舱室通道全部打开了，阳光和清新无比的海风涌了进来，一转眼就充满了整个船体。市区里的居民们开始向阻隔室和外部甲板聚集。

　　切身的体会使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欢呼声开始响起——中间还夹杂着亲昵的拥抱、接吻和笑声。站在阳光下的人群有的在哭喊，有的在祈祷，有人在严肃地握手，也有人又蹦又跳，还有的只是静静地站着或者干脆双膝跪下凝望着大海。

　　琪姆的声音从PA系统传遍了飞船：“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降落在太平洋洋面上。在此，舰长和全体船员向麦克罗斯城的全体市民我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在这段充满艰难险阻的旅程中对我们的大力协助。现在，我们回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舰桥下面的一个大型舱门缓缓向下打开，第一个冲上全开放甲板的就是贝恩·迪克森。他哈哈大笑地翻了几个筋斗，心醉神迷地在地球的空气中又蹦又跳。

　　在他后面，越来越多的战斗机驾驶员、船员和平民涌上了甲板。

　　瑞克和麦克斯望着手舞足蹈的贝恩，静静地站着。

　　“如果让他表演杂拙，贝恩肯定会干得很出色。你说对吧？”麦克斯饶有兴趣地评述道。

　　瑞克笑了，“可能吧，不过——看看这蓝天。这可不是EVE小组布下的假景！在这种美景跟前，你还能对贝恩要求些什么呢？”

　　贝恩恰好也正指着蓝色的天空：“快看！他们已经派出了战斗机编队——那是在欢迎我们归来啊！”

　　看起来的确如此，二十架，甚至更多的飞机出现在天上，从外形上看，它们应该是EVE战斗机，机身上漆着熟悉的地球洛波特防御部队的三角形标志。机群排着密集的阵型向他们飞来，最后越过了SDF－1号的上空。

　　然而，这三名飞行员突然发觉自己的喜悦之情竟然消散得如此之快——他们猛然间想到了同样一件事情：天顶星人的威胁依然存在，他们的舰队有数百万艘的飞船！

　　全舰上下大大小小的事情让格罗弗连续忙活了好几个钟头，其中就包括了回收朱砂小队和魔鬼小队的变形战斗机。它们在SDF－1号最后的突防战中负责担任护航任务。

　　可最后，他还是把其它杂事推到了一边。他的下属把所有的细节打点得清清楚楚，并且将他的舰长室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他能够安心完成报告的编撰工作。

　　地球最高当局很快就会获悉他所知道的所有情报。格罗弗甚至怀疑地球联合政府的首脑们是否会相信SDF－1号从地表消失以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这个问题时常困扰着格罗弗。

　　他重新播放了一遍自己编辑过的汇报录音，并且对其中一部分做了效果增强处理。从天顶星人的第一次进攻开始——在那次攻击中，地球的军事力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太空堡垒也因此而起飞升空。整个录音的内容包括了他们和外星人作战过程中所有的重大事件。

　　那次超空间跃迁引发了可怕的后果，在飞船里安置麦克罗斯城里的数万名难民是一件无法回避的大事。是丽莎的灵感发明了代达罗新机动，它让地球人在土星光环一役中第一次取得了完完全全的胜利。

　　在火星上不平凡的那一天，SDF－1号被外星人布下的重力机雷牢牢地栓在火星红色的地表，是丽莎摧毁了机雷，再次拯救了飞船。太空堡垒最近的一次危机发生在雷达系统被敌人炮火摧毁之后，他们同样是在丽莎·海因斯驾驶猫眼式预警机的指引下脱离了困境。

　　如果不是有丽莎这样一个出色的军官协助，他的指挥生涯很可能就会遭受到更多的磨难。但格罗弗不愿意过多地思考他自己的命运。当然，整艘SDF－1号上还有许许多多技术过硬、勇气过人的男女军职人员，关于他们在火线上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勇气和智慧的实例多得不胜枚举，但在他们中间，丽莎的献身精神、勇气和对SDF－1号的忠诚尤为突出，因此格罗弗任命她担任了战舰的重要角色，并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战斗。然而，格罗弗却也发现丽莎身边竟然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发现除了她的工作和职责，丽莎的生活竟然是那么的空虚和乏味。当然，他也无权干涉她的个人生活，但他还是忍不住为丽莎感到担忧。

　　不过格罗弗必须向地球联合政府汇报的最重要的事仍然是一个谜：天顶星革人的遗传分子结构相当特别，他们中的某些个体竟然能够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暴露在真空的宇宙中存活一段时间；仅仅靠自身的体力，他们竟然能够和铁甲金刚或者其它地球制造的洛波特战斗机械分庭抗札——可是他们竟然会因为目睹了两个渺小的地球人的接吻过程而吓得支撑不任。这真是件怪事。

　　除此之外，天顶星人似乎对于装备和器械的维修一无所知。因此，尽管天顶星人自称是在现有的宇宙范围内最晓勇的战士，但他们很有可能也只是一个处于仆从地位的种族，而某种更为强大的势力在为他们提供作战所需要的各种装备。

　　格罗弗摇了摇头，他希望地球当局能够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或者分析材料。这样他们就有希望揭开围绕着这场战争的一个又一个谜团。

　　他连续不断地工作了好几个钟头，不时插入一些材料或者澄清某些事实，保证材料的客观性，并尽量删减不必要的内容。

　　这是他第二次打起了瞌睡，接着他又返回了工作岗位，对舰桥的值班情况作了临时性的抽查。值班的军官全部在岗，克劳蒂娅·格兰特中尉一再向他保证所有的情况都很正常。

　　太空堡垒的周围建起了一道检疫隔离带。格罗弗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与此同时，在地球政府的要求下，他们也实施了通讯管制。船员们对此相当合作——他们早已习惯了严格的军纪，即使是战舰内部的市民也因为返乡之后的狂喜冲淡了通讯管制带来的不悦，没有发生什么令人不快的事件。

　　就在他完成整篇报告的时候，格罗弗就已经猜测到他的上级部门要求战舰保持无线电静默的用意，但他希望这段时间不要拖得太久。

　　市民们仍然在搞各种庆祝活动，他们对地球当局迟迟没有明确表态的现状并不满意。

　　他把录音带放在点燃的烟斗旁边，开始准备他的发言，“这些材料使我确信天顶星人拥有远远超乎我们想像的强大军力。现在的局势非常危急。我相信，这场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核心就在于那个神秘的‘史前文化’。他们曾经多次提及这个名词，我认为——是谁？进来！”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丽莎手里正端着一壶刚煮好的咖啡。“我想您现在可能需要喝点咖啡，长官。”

　　“谢谢，它闻起来可真不错。”她走了进来，咖啡的香味立刻飘遍了船长室，盖过了烟斗里的烟草味。

　　她为他倒了一杯，格罗弗这才抬起头来，往墙上挂的黄铜制的船用古钟瞥了一眼。“喝，我竟然忙得把时间都给忘了。”

　　他把烟斗推到一边。烟灰缸旁边就是关于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在飞船内部的安置情况和社会组成以及SDF－1号在这次航程中的详尽的分析报告和历史记录。SDF－1号携带着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人群进行了一次遥远的太空旅程，而且这次旅途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些数据集中了人们在改善生活条件和推进事态发展方面的各种经验和教训，格罗弗认为这是一套非常宝贵的资料。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人飞向太空，展开更为长期的旅程，这一天的到来可能比大家想像的还要早得多。

　　格罗弗拉开布帘，眺望着窗外一望无际、波涛起伏的太平洋，黎明已经到来了。他早已忘却，这种伴随着多少种看似不可能的颜色的日出景色——紫色、红色，还有粉色；他同样忘却了海水在阳光下如何化为成千上万闪闪发光的鳞片，忘却了仿佛被点燃的天空。

　　“您的咖啡，先生。”丽莎把咖啡杯子按他习惯的方式递了上去。他们观赏着这片平和而又壮阔的日出奇观。

　　“我从未想过自已还能够再次见到如此美丽的景色。”丽莎说。

　　这是一个异常平静的时刻，整个星球都显得统一、和谐，这不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吗？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看似毫无希望的任务最终也得以达成，对此，她感到很满足。她努力把眼前的一切镌刻在内心深处，留存在脑海之中——这将足她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偶尔地、吝惜地再次体验的宝贵财富。

　　“你说得对。”格罗弗拖长了声音说道，“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你知道，我必需承认件事情。”

　　丽莎轻轻啜了—口咖啡，抬头望着这片大海，什么都没说。

　　格罗弗继续说道，“在我受命指挥这艘飞船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我觉得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具体有多可怕，我也说不清楚，但我确信将会发生一件永远改变我们命运的大事。”

　　她端详着他的脸，“看来你是对的。”

　　他正凝视着大海和冉冉升起的红日，但她却怀疑格罗弗正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这艘飞船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丽莎。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找到答案。我们不能白白放过这个秘密，我们的未来全都要靠它了。”

　　飞行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好几个月以来始终穿着真空防护服，忽然间换下平常的衣服头盔，外人看来真是奇怪，还有一桩怪事，现在的大多数飞机起飞时需要弹射装置，还需要飞行甲板。

　　从理论上说，在甲板上等待格罗弗和丽莎的要人专机并不需要弹射滑跑——它是一架垂直起降飞机，具有和直升机一样从原地垂直升空的功能。当然。它同样配备了海军舰上飞机特有的加强型机鼻和起落架。另外，标准操作程序也建议，所有的固定翼飞机都通过弹射滑跑的方式升空。

　　格罗弗向飞机走去，身边跟着丽莎。他的公文包沉甸甸的，里面塞满了文件、磁带、图片、报告，以及对于全套材料的评估报告。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走在失去摩擦力的飞行甲板上。在SDF－1号重返大气层的过程中，那层用于防滑的附着物在剧烈的高温灼烧中剥落了。

　　数十名船员已经完成了对甲板的外来物损坏检查，他们在甲板的左右两侧船舷排成整齐的行列。

　　“外来物损坏”是航空母舰正常作业的大敌，跑道上任何残余的细小碎片都有可能被吸入喷气式飞机的进气道，酿成重大事故。

　　天气依然保持晴好，但海面上却飘来一股浓重的味道。即便在如此宽阔的海面上，太空堡垒排放的灼热蒸汽和放射性物质还是杀死了相当数量的海鱼。太阳把空气烤得缓烘烘的，同样也起到了加重这股略带酸味的恶臭的效果，两艘航空母舰甚至连SDF－1号的躯干部分都被这股味道笼罩在其中。这股臭气从距离他们甚远的海平面传来，还混杂着贸易风送来的地球上特有空气。幸好这些日子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了人工再生空气的质量，因此这股气味还不至于让人感到无法忍受。

　　格罗弗脸色凝重，一言不发，他再次体验到曾经透露给丽莎的那种奇怪预感。地球联合政府发给他的答复极其简要，但又十分不明朗。看来他又面临着一项几乎不可能成功的艰巨任务，为了说服地球的高层领导，他还得耗费不少唇舌。

　　丽莎和她的舰长一样始终保持着沉默，她跟着格罗弗走上登机扶梯进入了运输机，从她的表情根本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些什么。

　　一名船员关上了飞机的舱门，运输机的引擎开始运转，发出低沉的嘶吼。

　　这架要员专机正停靠在弹射器前边。和分离器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红色的代码显示这是一次特殊任务。运输机向下折叠的机翼轻微地晃动着，负责弹射工作的船员已经做好了飞机升空前的准备工作。

　　滑车操作员终于完成了他们的预定程序，运输机冲出跑道，飞机前部的推进器突然喷出明亮的火焰，在片雾状的弹射蒸汽中，飞机被推上半空，脱离了带有倾角的飞行甲板。

　　琪姆把双手举过头顶，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她正坐在舰桥内部，出神地俯视着航空母舰的起飞甲板，叹了口气。“嗯，他们终于走了，至少起飞过程相当顺利。”

　　地站在宽敞明亮的舰桥前端观测窗前，珊米、维妮莎和克劳蒂姗也待在那儿，她们目送着运输机爬升到高空。

　　个头最小的珊米摇了摇头，垂在她脸庞两侧的棕色直发也跟着摆动。“要是我也能跟他们一块去该有多好。”她的下巴靠在观测窗的边缘，语气中流露出被遗弃后的委屈。

　　克劳蒂娅很不情愿地告诉自己：她应该毫不留情地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进行适度的批评。从整肃军纪的需要考虑，SDF－1号的船员们最后几天或是最后几个钟头的表现都显得有些过于放松。

　　于是，她斥责道：“你都说了些什么呀，珊米？你知道这个季节的阿拉斯加有多冷吗？哪怕换个时段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现任能待在这么暖和的地方你该感到庆幸才是。”

　　“哼，才不呢。”珊米直言不讳地顶撞她。

　　“起码，他们能够离开这条飞船。”维妮莎点出了问题的本质。

　　她下意识地扶了捷大号眼镜，琪姆和她同时点点头，发出赞同的“嗯哼”声。

　　克劳蒂娅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行了，你们也该闹够了！首先，舰长和丽莎此行是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也就是说在职权范围之外，我们不允计时论这件事情。另外，大家也不得对舰桥工作人员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此事。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骇人三重唱立刻点了点头，咽下一口口水，她们的动作相当一致。

　　舱门向边上滑开，一个声音引起了她们的注意。“早上好，姑娘们！我想——”

　　这句问候语突然被“嘭”的一声响亮的撞击打断了。舰桥机组成员惊讶地抬起头，珊米甚至发出了一声惊呼。克劳蒂娅想尽力保持地沉着的表情，但实在是不容易。

　　“噢！呃！哇！”只见马斯托夫上校正站在舱门口揉着他的额头，头上的帽子也被这一击碰歪了。他的另一只手则撑着门框。

　　在这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认识马斯托夫，但她们对他都不感兴趣；在格罗弗舰长的领导下，他也不想和舰桥上工作的船员们套近乎。

　　克劳蒂娅闪了闪她的睫毛，言不由衷地说：“上校，您没事吧？这个舱门真是矮得不成样子！我建议您进门的时候略微蹲一下，长官。格罗弗舰长就是这么做的。”

　　舰桥机组成员的表情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们对马斯托夫接管舰长职权的不满。当然，他有权得到格罗弗享受的待遇，但她们却大可不必违心地奉迎他。

　　马斯托夫揉了揉眼睛上面的一个大肿包，发出一阵低音，不让下属听见他痛苦的呻吟。“很感谢你的提议，格兰特中尉，但你好像说晚了十秒钟。”

　　他不揉自己的额头了，并把自己的帽舌扶正。骇人三重唱却排成队列从他身旁走过，回到她们各自的工作岗位。

　　“格罗弗舰长暂时离开这里，我是为正式接管飞船的指挥权专程到这里来的。”

　　克劳蒂垭尽量压制住发白内心的反感，不让它从自己的脸上表现出来。从目前的情况看，她已经对这种指挥风格有了些概念，她也很想让马斯托夫知道大家对他并不信任，这对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坏处。

　　“是，长官。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了您的这项安排，我相信这段共事的经历一定会非常愉快。”

　　他睁大眼睛瞪着她，“嗯，可我认为‘愉快’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合适，小姐。不过我希望这艘船的上上下下都能够紧张起来。”他走过她身边，大步迈向正前方的观测窗。

　　克劳蒂娅心里一紧，努力把握住自己的情绪。让大家紧张起来！她早就预料道他会说这套陈词滥调，那口气好像格罗弗舰长根本就对这艘飞船放任不管似的！好像格罗弗舰长不是最好的船长——

　　“我不允许再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发生。”马斯托夫继续说道。“舰桥上最需要的就是良好的纪律，”他堂而皇之地从前方的观测窗向外了望。一边从制服的胸装里抽出一支长长的雪茄。

　　很显然，他正在享受这一刻的欢愉。也许自从SDF－1号意外地离开地球之后，他一直都珍藏着这支雪茄，现在，他终于能在舰桥上煞有介事地抽烟了。

　　马斯托夫一本正经地把雪茄的尾部切掉，用手指把它转啊转的，然后用舌头从头到尾把它嚅湿，

　　可这份难以言表的喜悦被一个尖锐的嗓音打破了：“舰桥是禁烟区，长官！”

　　“什么？”马斯托夫把头转过来。发现珊米已经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他的怒色面前，她一点过意不去的表示都没有。

　　“《飞船SOP规则手册》的第二页写得很明白——标准操作程序。您也应该很清楚吧，长官？”

　　恐怕这辈子克劳蒂娅都弄不明白珊米到底是认真遵守规定还是故意给上校来个过不去，显然，这个马斯托夫也逃不掉了。

　　他背过身去面向观测窗，手里握着雪茄，仿佛它是有人故意塞到他手里似的。他既不情愿把雪茄扔掉，也不好意思把雪茄点着。他重新板起了面孔。脸涨得通红。

　　“啊，是啊。我只是拿着它罢了，没打算点着它。”他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装作没有看到姑娘们背着他嘻嘻哈哈地偷笑。

　　“对不起，上校，”克劳蒂娅说，“还有别的什么事吗，长官？”

　　他勉强压下胸中的怒气朝她转过身，嘴里还咬着冰凉的雪茄，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什么，你说什么？”

　　她很客气地问道：“我是今天的最后一名当班军官，长官。我可以下班了吗？”她敬了个军礼。

　　时间一到就该放人家回去休息，他竟然忘记了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马斯托走又一次闹了个大红脸。

　　“噢！”他也向她回了个礼，“当然，你说的没错，格兰特中尉。我相信大家能把这里照看得井井有条，直到你回到这里，”他如释重负地笑了笑。

　　克劳蒂娅忙着收拾东西，马斯托夫则四处走动看看舰桥的其它部分，他还想试试格罗弗的舰长椅感觉如何。

　　维妮莎大声地对克劳蒂垭咬咬耳朵，故意让他听见自己的话，“等你回来以后最好仔细检查一遍，看看舰桥是不是还在这里没被挪地方！”

　　骇人三重唱笑得快喘不过气来。

　　克劳蒂娅笑道：“那你们就多看着点，姑娘们。”

　　在确信马斯托夫没有弄清楚到底是谁在跟他过不去以及还没有找骇人三重唱的麻烦之前，克劳蒂娅离开了舰桥。


第九章

[image: 02]




　　嘿，你知道吗，在和明美签约的时候。我手头上还有其他几个演员。我是说，我可不是没事做，懂吗？我手里还有艾森斯，他还上了广告牌哩，大大的一块“为你带来欢乐！”

　　无论如何，明美这孩子还是赶上了趟，这下我可没空处理别的事情了！“明美！明美！”那阵子，大家根本就不想听些别的。

　　                   ——摘自简·莫莉丝在电视节目“早安，SDF！”中对万斯·哈斯利伍德——明美的私人经纪人的访谈





　　自从天顶星人初次出现在太阳系的特殊日子以来，麦克罗斯城就再也没有放过焰火。人们看够了太多太多的爆炸，那跟性质单纯的流行焰火和色彩斑捌的礼花相差十万八千里。

　　如今，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再度升起了绚烂的烟花。上面还搭起了漂亮的华盖，人们甚至在搭建各种老式的节日庆典设施。

　　烟花在天空中“嘭”地炸开了花，横幅和彩色的纸带在海风的吹拂下飘散得到处都是。许多人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有些人则戴着神话人物的大型面具，怪异的服装把他们从头包到了脚底。这里是舞蹈和欢笑的海洋，人们尽情地享受着狂欢的喜悦。

　　在临时准备的主席台上，托米·栾市长高岛举起了他的双手，“我们终于渡过了这个难关！我们要把这个欢乐的派对开足整整一周！”

　　身材瘦削的文·哈维斯是这位矮小粗壮的市长的好朋友，他已经过早地谢了顶，此刻正满面愁容地靠在主席台的旁边，他焦急地问：“那我们什么时候收拾行李呢？难道现在不准备离开这里吗？”

　　“文，今天可不是收拾东西的日子！我们还有的是时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不认为麦克罗斯城的幸存者们该好好地庆贺一番吗？”

　　市长抬头仰望着高大雄伟的SDF－1号，那门沉默的巨炮把它的阴影投射在甲板上。“况且，在我们离开这艘飞船之后，大家恐怕就再也看不到它了。”

　　文根本没想到过这些，但这番话的确很有道理。SDF－1号从此将会承担起保卫地球的重任，重建过的麦克罗斯城最终也将被拆除。

　　和许当人一样，这些日子以来，文也梦想着能够重返地球过上正常的生活，可现在，许多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突然涌起一股奇怪的伤感：生命中这段特殊的日子已经到头了。但是在他们辛辛苦苦建设的城市被拆除之前，他希望能够看见麦克罗斯城的市民们在别处建起新的居民区或是其它类似的东西。

　　“是啊，”他说，“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你说的一点不错。”

　　市长的情绪相当激动，他也正热切地期盼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说的当然不会错！现在，大家开始狂欢吧！”

　　文默默地接受了这个必然的结果。回到地球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他也意识到重新适应这种平淡的和平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喧闹嘈杂的人群当中，三名天顶星间谍正在试图弄明白周围的人群到底在做些什么。

　　在他们的种族里还不曾有过如此欢乐的气氛：肆意地享受美食和馈品，男男女女轻佻地混杂在一起，还有毫无意义的寻欢作乐，这些都会成为纯军人组成的社会中军事法庭上的罪证。

　　康达正在经历另一种特殊的体验——这是他喝的第三杯饮料了，飘浮着碎冰块的紫色液体散发出迷人的魅力。而布朗却呆呆地望着人群来来往往，突然一把推到了康达的手肘。杯子里的饮料被溅出了少许。

　　康达显得有此恼火，他推了这个大个子间谍一把：“笨蛋！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布朗显得很委屈。

　　康达解释说：“我正在对一种他们称之为‘鸡尾酒’的东西取样试验，你却跑过来搞破坏。”

　　布朗满腹狐疑地看着那杯饮料，“可在我看来，你正在从事一种毫无意义的效果测试，康达。”

　　康达把杯子塞到布朗手里，“拿着！你自己试试！我知道从哪里还能再弄到一些，可这种申请程序却相当不正式，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打了个嗝。

　　布朗疑神疑鬼地嗅了嗅这杯东西，又朝康达看了最后一眼确信他没有中毒反应，才把杯子送到嘴边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它触口冰凉，但却能绐人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他装腔作势地挤了个表情，可一种舒畅的感觉却传遍了全身。

　　“我也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配方，”康达傻里傻气地咧嘴一笑，“但它显然让我感觉到情绪高昂！”

　　嗅，我的天哪！布朗突然想到了什么，“你……你是说这里面包含了某些史前文化的秘密？”

　　真是个笨蛋！康达被激怒了，他朝布朗的脑袋上敲了一下。

　　这时利克却怒气冲冲地挤到他们跟前：“你们为什么不像周围这些人一样大声嚷嚷？想让他们注意到我们吗？那么从现在开始，马上给我装出很开心的样子！”

　　利克手里也端着一杯鸡尾酒，里面已经不多了，但还没有喝干。他显得有些醉跟朦胧，伸出一只拳头高声叫喊，“呀——耶！”

　　他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把两个同伙都吓了一跳。“我们终于回来了！我们又回家了！”

　　“乌啦！我们打败了敌人！”康达也帮着凑了一句，“乌啦！我们太棒了，！乌啦！地球万岁！”

　　“打倒天顶星！”布朗安然喊了起来，他的脚步已经发飘。喝了这种叫做“鸡尾酒”的饮料，不管它到底是什么，他觉得相当的……嗯，相当的愉悦。“微缩人万岁，打倒……”

　　他突然意识到另外两个家伙正在瞪他。布朗痛苦地伸出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噢，我的天！我压根就没想到自己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康达，利克——求你们千万别告发我！”

　　这时，一个身着中世纪公主礼服的年轻姑娘端着两杯鸡尾酒走到他们跟前。她发现面前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手里空着没有酒杯。她把手上多出的那杯递给康达，和他们一一碰杯，漂亮的面具和银色的外衣下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为了回家，为了友谊，干杯！”一转眼。她就消失在人群当中。

　　三名问谍面面相觑，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反应过来。“为了回家，为了友谊，干杯！”

　　他们的杯子碰在了一块，三个人融入在欢乐的海洋当中。

　　人多数的船员被放了休假，几乎所有的市民都参加了派对。SDF－1号的走道相当冷清，战舰里显出一种诡异的气氛。克劳蒂娅·格兰特正往VT战斗机飞行员的生活宿舍区走去，她要把那个愚蠢的马斯托夫上校带来的不快从脑海里彻底清扫出去，尽情地享受下班后的美好时光。

　　这些天以来，变形战斗机的飞行员们第一次不用频繁地起降，去执行巡逻和战斗任务，SDF－1号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大幅精简，由基本的船员负责轮值，因此她的休息时间第一次和罗伊重合在一块。

　　在SDF－1号这场紧张、甚至绝望的航程中，克劳蒂娅·格兰特与罗伊·福克少校之间的爱情故事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激情。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待在一起了——就克劳蒂娅个人而言，这才是太空堡垒返回地球最重大的意义之所在。

　　她在他的宿舍门口按了按门铃，但没人开门，她轻轻地敲了敲门，同样没有反应。

　　克劳蒂娅可不想就这么放弃和他会面的机会，也许他给她留了张便笺呢。她用力一推，房门就向两边滑开，克劳蒂娅走了进去。

　　传奇人物和王牌飞行员，却躺在床上轻轻地打着鼾。他睡得很死，长长的金发铺散在枕头上，两只脚伸出了床沿——他足足有六英尺六英寸高，因此即便是军用标准铺位也容纳不下他的个头。

　　有人曾经说，罗伊“不是驾驶飞机，而是把它穿在身上”，可现在，这个叱咤风云的英雄看来却是一个十足的贪睡小孩。

　　这么长的日子，我们都没有机会单独待在一块，可好容易盼到了这一天，他却睡过去了！克劳蒂娅想道。不过她并没有生他的气，他总是忙着出任务。自从那次超空间跃迁以来，在他醒着的每一个钟头几乎都坐在战斗机的驾驶舱里。

　　亲爱的可怜虫，他一定是累坏了。“噢，算了……”她替他把被子拽了拽盖住肩膀，转过身就要往外走。

　　“嘿，等等！”她一回头，只见罗伊从床上坐了起来，眨着睡眼朦胧的眼睛对她微笑，“你想就这样从我身边溜掉吗？”

　　她冲他笑了笑，“我还以为骷髅中队的头儿在梦中都有美人相伴呢。”

　　“这次你可错了。快过来。”

　　他抓住她的手腕，他的大手包容着她的小手，把她拉了过来。

　　克劳蒂娅笑着喊了两声就顺势坐在他身边，靠在他身上接了个深深的吻。这个吻抚平了这段漫长的回程中所有的伤痛、悲哀和疲倦。

　　在充满喜庆气氛的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瑞克·亨特正站在一架小飞机旁边。他又穿上了过去的旧衣服——那是飞行杂技团里缀着橙、白、黑三色条纹的飞行服，当然还有那条丝织的围巾。

　　这架小飞机是林明美获得麦克罗斯小姐桂冠时赢得的奖品，它是架配备了风扇发动机的竞速飞机。今天也将是它在地球大气层中进行的处女航。

　　这架圆滑、漂亮的风扇发动机是杰出的航空设计师伊奇·塔克米亲自设计的，它强劲有力的风向转子如同推进器一般隐藏在驾驶舱后部。这让瑞克回忆起他自己曾经拥有的那架嘲鸟号，为此他显得有些郁郁寡欢。他还想起了那段和明美在SDF－1号偏僻角落度过的那段进退维谷的独处生活。在那段时光里，她显然对他有些意思，可现在……

　　“载着明美回家探亲，你真是个幸运儿，瑞克。”一名地勤人员说，“不但能离开这条飞船，还能和一个大美人共度美好时光——嗯？”

　　这时瑞克听到了一个声音。他回头一看，人群中的喧闹越来越响了，还传来一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我说的没错吧，”地勤人员接着说，“这次你可是和一个漂亮的大明星单独相处。”

　　明美的专车和她的身份——她的超级明星地位非常相称，SDF－1号上的船员和乘客对此都很热情。她正坐在一辆麦克罗斯城生产的崭新的豪华轿车里缓缓行驶在飞行甲板上，人们正在向她道别。他们手举绘制着心形的标语牌或是挥舞着签名簿，有些无助地表达着自己的对她的喜爱和支持。

　　花瓣、彩带和横幅雨点般落在她乘坐的轿车上，人群拼命往前挤，想靠在轿车玻璃前面，对她挥手、微笑，呼喊着她的名字——他们只是想靠近自己心同中的偶像，哪怕一会儿也好。

　　“你知道，她是惟一一个允许离开飞船那么远距离的人，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那名水手又添了一句。“祝你此行愉快。”

　　明美静静地坐在豪华轿车的后座中央，两手叠在膝盖上看着轿车四周的人们向她表示敬意。她也穿上了以前的旧校服：白色的罩衫和领带，棕色的格子呢运动夹克和朴素的裙子。对观众的抽样调查显示，公众更希望她的服装能够着重体现出青春的活力。

　　她的经纪人，万斯·哈斯利伍德正坐在司机身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四周的人群，“嚯，这么多人可全是为你而来的，明美。”

　　明美微微叹了口气，“是啊，也许聚集的人越多，我就必须为声望付出更多吧。”

　　哈斯利伍德和衣着笔挺的司机交换了一个怪异的眼神。

　　“能开得快些吗？我们可能会迟到的。”明美又说道。

　　司机稍微提了些速，按了按喇叭。明美的仰慕者们迅速为她让出一条道来。

　　不知道她变了多少……豪华轿车干净利落地停在小小的竞速飞机旁边时，瑞克这样想道。就在他加入洛波特防御部队时，明美曾向他保证时常与他会面，可现在她却被SDF－1号的媒体塑造成一个偶像，扶摇直上的演艺生涯占满了她的时间，这个保证恐怕早就被忘得干干净净了。

　　司机为明美打开了后车门，万斯·哈斯利伍德则走到SDF－1号空战大队的一位联络官面前商讨些什么。

　　“你好，明美。”瑞克笑了笑，“看来穿过人群来到这里可得花不少功夫啊。”

　　她格格一笑，眼睛里仍然闪耀着那道令他记忆尤新的光芒，“他们都是我的忠实歌迷，我走到哪他们就跟到哪。不过我爱他们。”

　　她回过头，朝被安全保卫用警戒线隔离在外的人群挥挥手，“嗨，嗨！感谢你们来这里送我！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显然，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中间的很多人，甚至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参加派对来到这里的，也许她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还在举行一场狂欢庆典。

　　瑞克摇了摇头，哈哈大笑起来。明美的确很迷人，也很可爱，但她还生活在自己的那片小小的世界里。

　　歌迷们拍着手，呼喊着她的名字，挥舞着他们的标语牌向前挤。万斯·啥斯利伍德的双目隐藏在荣色的眼镜后面，赞许地看着这一幕。

　　“谢谢你们！”她高声呼喊着，向大家抛着飞吻。

　　“他们真的很喜欢你，尤其是那些男孩子。”瑞克评论道。

　　“我知道。”她早把这当成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瑞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见我的爸爸妈妈了。”

　　“啊，我想什么时候都没有问题，引擎已经预热完毕了。”

　　他带她走向登机扶梯，“坐在后座就行了——小心点，现在——好，坐下来，然后扣上安全带。”

　　她坐进涡扇飞机，从肩部位置拉下安全带，“谢谢。瑞克。我感觉现在的你可比我们初次见面时表现得好多了。”

　　嗯？他看得一点都不错，明美的确还生活在她的小圈子里——她仍然停留在参照自己的经历和喜好判断周遭事物的阶段，根本没有顾及可能面临的困难和不便，也不会根据这些情况进行自我反省。

　　所以，现在她觉得瑞克过去对她并不太好。也许她已经忘记了他曾经救过她好几次……忘记了他们举行过一次模拟的结婚典礼，当时她还披着一条丝织的围巾作为婚纱——现在，它正围在瑞克的脖子上。

　　也许她忘却了飞船某个偏远角落里的那个吻。当然，现在的她被人群所簇拥，他们会顺着她，为她所说、所想的一切考虑，人们根本就不愿意让她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和与之联系的东西。现在，她的所有空余时间都被大大小小的事情占满了。

　　他站在登机扶梯上，用一种全新的眼神俯视着座舱里的明美，“也许是我长大了，明美。”

　　她的眉毛挤到了一块，正待要问他这话什么意思，这时站在登机扶梯下面的万斯·哈斯利伍德把脑袋探出来面对着瑞克，“年轻人！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嗯？”

　　瑞克嘲弄似的向他行了个军礼，“瑞克·亨特中尉，先生。”

　　“很好，瑞克·亨特中尉。找希望你能好好照看明美！她可是个大忙人，你必须准时送她回来。”

　　明美突然站到了瑞克这一边，把他们俩都吓了一跳。“别担心，万斯！和他在一起非常安全！瑞克是个出色的飞行员。”

　　哈斯利伍德稍稍退让了一些，“呃，是啊，这我相信，不过他这么年轻，我，呃——”

　　瑞克不清楚眼前这个哈斯利伍德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从他对明美的态度来看。此人显然是把她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明美目前取得的这种令人诧异的声望一定对他有很大好处。但在这种经纪人——客户之间是否还有些别的什么关系呢？

　　即便有，也不会带上一丝一毫的浪漫色彩，瑞克对此相当肯定。虽然明美极度渴望过上辉煌的演艺生涯，但她绝对不会爱上哈斯利伍德这样一个狡猾的骗子。但是，在SDF－1号已经进入实质上的全面隔离条件下，明美又是怎样得到外出探望父母的特殊许可呢？

　　当然，瑞克接到的秘密任务是详尽而又明确的：确保明美不被任何外界的媒体采访。此行的惟一目的就是探视家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探视结束后必须立即返回SDF－1号。

　　瑞克曾经仔细考虑过，明美能够获得这样的特权只能有一个解释：在返回地球的长途旅程中，她的天赋和表演才能成为官方用于维持士气甚至激励人心的主要手段。无论民众对官方发布的信息有何评论，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依旧面临着外星人入侵的威胁。如果明美能够像她在SDF－1号上那样为地球上的全人类加油鼓劲，她就会成为一个无比宝贵的资源。正是因为这样，作为回报，她，甚至哈斯利伍德才能办到一件如此困难的事情。

　　现在，瑞克一点都不担心那些家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了。他摆过头正对着哈斯利伍德的脸，打断了他的话头，“让开些好吗？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哈斯利伍德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他退了几步，“没问题，孩子。别发火呀。旅途愉快，明美！早点回来！”

　　瑞克戴上护目镜和耳机、话筒，把身后的座舱玻璃降了下来。

　　万斯·哈斯利伍德用手绢抹去额头上的汗珠，看着瑞克加大了风扇的转速。经纪人默默地祈祷了两句，预祝这次飞行平安无事。他的全部身家性命都已经押在了这架飞机的后座上。

　　瑞克掉转涡扇飞机的机头向前滑行。这架竞速飞机没有配备在航空母舰上弹射起飞的装置，但它又轻又小，根本用不了多长的跑道就可以升空。迎着代达罗斯航母船旨的微风，小飞机从甲板上一跃而起。

　　明美兴奋地呼了口气，看着身下逐渐变小的SDF－1号，享受着自由飞行的乐趣。“啊！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还真是的。”瑞克低低地应了一句。把飞机调到直飞日本的航线。此刻，他的脑海里浮想联翩，他想像自己载着明美迫降到个充满田园气息的荒岛上，就像上次那样……这个幻想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

　　“我筒直都忘了和她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呢。”

　　“什么？”明美把身子向前倾了倾，看着坐在前方的瑞克。

　　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把它说出来，这下可慌了手脚，“啊，没什么，没什么！”但他的脸却在发烧。

　　明美望着他，觉得有些古怪。

　　她又重新靠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也尽量集中精力开自己的飞机，但那个小小的幻想却盘旋在他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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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可不是连冷嘲热讽都听不出采的傻瓜。克劳蒂娅、骇人三重唱还有我都曾听到过关于“格罗弗的后宫”这种说法。可自从克劳蒂娅教训了一个滑车操作员之后，大伙都小心翼翼地不再对她说三道四了。

　　指挥官是很孤独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指挥官身边还有一群人，这些人自己并不发号施令，但更绝不是可有可无。这类人所处的地位是很难的。

　　                               ——《丽莎·海因斯的回忆录》





　　地球联合政府的联合指挥中心像一座包周在陆地上的冰山，它只有一小部分暴露在地表。事实上，包括通讯塔台、观测哨和监测建筑群、防御掩体、直升机起降平台，还有飞机的起降设施在内，它们才构成了这一整块立体区域内的巨大基地不到百分之一的部分。

　　至今，它还是个高度保密的建筑群，几架战斗机护卫着格罗弗和丽莎乘坐的要人专机，它们不需要有片刻的犹豫就可以向任何未经授权即进入这片特殊区域而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飞行器开火。

　　运输机改变了矢量喷射引擎的角度，轻松地完成了垂直降落的作业。

　　丽莎看了看窗外的景象，几架铁甲金刚正来回踱着步子一丝不苟地执行警戒任务。

　　飞机的授权程序很快校验完毕，它的着陆平台立刻就变成了一台升降机，带着它沉人深邃、阴冷的极地地表。

　　丽莎和格罗弗松开了系在身上的安全带，开始整理随身携带的物品。

　　“希望他们已经做好了收听汇报的准备。”丽莎说，“舰长，我们必须说服他们！当然他们也该会听我们解释！”

　　“如果他们能改变态度当然很好。”格罗弗发了句牢骚。

　　那架伊奇·塔克米设计的涡扇飞机在阳光下闪闲发光，它翻了个筋斗开始爬升。

　　“呜——呼——噢！”瑞克放声高喊，在外太空驾驶变形战斗机自然有它的吸引力，但没有什么感觉能够比得上在地球的大气里手动控制一架小型的竞速飞机做出任意你想做的飞行动作。

　　“开心吗，明美？”他又笑了，她也受到感染，跟着一块笑起来。他爱死了她的笑声。

　　也许，他想，也许他能以检查发动机为由把飞机开到一个小岛上；这样他就能找到机会好好和她谈谈，让她暂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这个念头刚刚在他脑子单转了一圈，耳机里就传米熟悉的声音：“这里是变形战斗机明美特别护航队。嗨，中尉，是我们，贝恩和麦克斯！”

　　“嗯？”现在瑞克看到，他们俩正在他后方五点钟的位置。两架战斗机把它们的变后掠翼拉到最水平的位置以降低最小飞行速度，好让这架运动飞机能够跟得上它们。他们俩竟然鬼鬼祟祟地跟着他！瑞克感到有些局促不安。

　　“我们都知道飞机上搭载了一个重要人物。”贝恩接着说。

　　“有些家伙就是能撞上大运。”麦克斯意味深长地凑了一句。

　　“我们这就返航，祝你们约会开心！”贝恩大笑着切断了通话。

　　两架变形战斗机拍了拍机翼向他致意，然后斜插下来改变了航向。它们的机翼叉向后拉成了锐角以便加速，接着就突破音障呼啸而去。

　　他们的速度超过了2马赫，但还在加速，他们很快就消失在瑞克的视野当中。

　　“回见，自作聪明的小子。”他冲着战术空军网络喊道，“再见了。”

　　“贝崽和麦克斯真是笨得够可以了，这种感觉和约会根本就是两回事。”

　　他感觉自己的脉搏在加速，“是啊。”

　　她吸进一口冰凉而又洁净的空气，望着座舱玻璃上的太阳反光，“能抽身离开一阵真是太棒了，可等我一回来，又要把许许多多的事情通通补上。你也知道他们给我布置了多少活吧！”

　　她又在谈这档子事了！“我想你所有的时间都排得很满。”瑞克突然应了一句，感到有些恼火。

　　她没注意到他语调上的变化，还伸出手指一件一件点给他听，“噢，是啊！我得拍一部电视剧，还有舞台剧的排练。对了，他们甚至想让我拍电影呢！”

　　“嗯，”瑞克故意让自己的声音流露出厌烦的语气，可她还是一点都没有察觉。

　　“那可太棒了。”明美心驰神往地说，“我要好好工作。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你知道。还有，如果我跟导演说说，也许能让他帮你在里面安排个小角色，嗯？”

　　他被逗笑了。也许她从不为别人着想，她也压根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看来，电影演员是一个相当白痴的职业，而且显然要比驾驶战斗机来得低级。

　　“以后再说吧，明美。不过，嘿，你怎么保持那么旺盛的精力，明美？我倒好，没日没夜地驾机巡逻折腾得我筋疲力尽，即便这样也才能勉强跟得上值班排程。”

　　他踮起脚回头看了看坐在后座上的她，“明美，你投事吧？快说话呀！”

　　他突然紧张起来，以为座舱又出现了气压泄漏的故障；他狂乱地检视了一下仪表，这才意讽到发生了什么，“呼，怎么会这样？她又睡着了。”

　　她的下巴靠在胸前，呼吸非常平缓。瑞克再一次涌起一波强烈的保护欲望，就和他们以前身陷困境时一样，当时那种剧烈的情感也是这样直冲他的脑门。

　　他回过头傻乎乎地笑了笑，继续驾驶飞机。希望她能够好好地睡一觉啦，等地醒来就可以和她的父母打招呼了。

　　任双轨的磁悬浮铁轨上，最先进的机车正驶向地底深处巨大的联合政府总部。

　　格罗弗舰长正坐在上面，他双手交叉环抱在胸前，帽檐托得低低的遮住了眼睛，好像已经睡熟了。在沉思的时候，他总是喜欢点上烟斗，但他知道丽莎对此相当反感。

　　列车旅客长凳上的丽莎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从这里到议事大厅要走很长时间吗？”

　　格罗弗把帽檐往上一推，“还要花些时间才能到。整段路途接近六英里。”

　　这条地洞相当长，而联合政府的建筑主体就藏在它的底部。就在天顶星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整座星球炸成齑粉的关键时刻，那群高官却躲在下面，像极了一群受到惊吓的老鼠！但他对此却来加任何评论。

　　“对了，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他接着说，“你以前曾经听说过‘超级大炮’吗？”

　　丽莎的脸上泛起一片乌云，从她的语气看，像是感觉到了不祥之兆。“没有。它到底是什么？”

　　“那是一种巨大的洛波特武器系统，它就建在这里，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吧。”

　　格罗弗指了指机车入口处被灯光照亮的基地布局示意图。升降机的细节部分相当复杂，多数文字都是用代码标注的，显然是出于保密的目的，但它的总体布局就像一个大写的Y字。闪烁的灯光告诉他们，机车正在Y字的一条分叉上运行，最终将驶向Y字的立轴部分。

　　“超级大炮使用地球的重力场作为其主要能量来源。”他向她解释，“事实上，我们正在穿行的过条立轴就是武器的炮管。”

　　丽莎不安地看了看周围，“你是说，如果基地观在就下令超级大地开火，我们就会被轰上天去？”

　　格罗弗呵呵地笑了：“是啊，不过我认为在发射之前他们会想到先清理一下炮膛。”

　　他知道，凭她的机敏，应该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这尊超级大地的弱点：即便装备了巨大的Y字形双向机构，超级大炮的火力范围还是受到极大的局限——就算是地球联合指挥部也不可能随意改变这颗行星的自转和倾角，因此这台武器在目标定位上是相当困难的。当然，如何克服这个局限还涉及到另外一个计划，不过…。’

　　格罗弗本人就曾是这个计划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他经历过不少战役（从他的立场和经历来看），但没有一次是依靠单纯的防御战最终取胜的——依靠SDF－1号，他们可以飞向太空抗击外敌入侵，但地洞里的超级大炮就做不到这一点。

　　在那场讨论中，他和丽莎的父亲曾面对面地争执不休。两个互相敬重的朋友和同志就此成了对头。开始还只是一道裂缝，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道裂缝越变越宽，越变越深。

　　回想起那段日子总让他感到伤感——他们都曾经救过对方的性命……他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可现在，海因斯上将已经成了他的对头，甚至成了他的敌人。

　　亨利·格罗弗很清楚高层政治梯队的游戏规则，他本人也和这场游戏的所有参与者一样的精明。可在他身上还有些别的东西，有些扎根在他骨子里的东西，这种东西令人感到困惑。但它能够把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人们划分成不同的类别。

　　我想，他们说的并没有错，他想道。从根本上说，我就是个乡巴佬，而且这辈子都变不了了。

　　他甩开那些让他分心的事情。他打心底里喜欢一个故事，那是艾萨克·辛格写的故事——《菜市场里的斯宾诺莎》？也许吧。不管怎么说，关键在于，人的美德表现在行为和理想保持一致上，而不在于最终达成了什么，

　　亨利·格罗弗的理想之一就是和朋友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因此，他和颜悦色地问丽莎：“你父亲以前从未带你到这里来过吗？”

　　“有过几次。”丽莎回答道。“可他从不允许我进入这条主立轴。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是的，洛波特计划属于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的几名外界官员得以出入此地。和以前的洛斯－阿托莫斯禁区相比，后者简直就是个小平房！”他呵呵一笑，在那段苦涩的口子里还是有些美好回忆的。

　　”平民不能来这里参观。”他终于说完了，“即使是上将的女儿也不行。”

　　她流露出迷惑的眼神，“可是，为什么我父亲可以在此通行无阻？”

　　格罗拂肯定地说：“要是他都不能进，还有谁能进来呀？你父亲就是这个计划的倡导者。在别人都认为这个项目毫无意义的时候，是他把复杂的新事物推到了前台。”

　　她再次望了望四周，看着墙上那张巨大的示意图，“所有时这出都是我父亲负责的？这我可一点都不知道！”

　　格罗弗深深地吸了口气，“你父亲始终是个决定性的人物，”他又怎么能跟她提起自己和她父亲之间的那段摩擦和旧怨呢？当然不。

　　“全球内战期间，我在他手下任职。有一次，部队出现了给养不足的问题。海因斯上将向司令部请示，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他率领我们联合行动大队的全体人员袭击了后勤仓库。大伙都把脸涂花了防止被认出来，那可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游击战！”

　　“在我们弄到食物的时候，他却被一名三星将军关了禁闭。那天夜晚，许许多多勇敢而又出色的军人吃上了那一段日子以来的第一餐饭。”

　　丽莎的一只手放任喉咙下面，发自内心地笑了，“我的父亲侥幸逃过了？”

　　格罗弗也笑了，“正是如此。那位三星将军还以为是敌人的工兵渗透到了他们的基地，一个劲地绐我们下命令要我们逮住他们。整支部队里没有一个人透露一个字，没有一个人。他们为你父亲死心塌地，丽莎。只要有他的一句话，我们甚至愿意跟他下地狱。”

　　丽莎一直在笑，肩膀抖个不停。但她的笑和父亲的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关联。突然从SDF-1号中解放出来，然后进入大得令人惊讶的总部基地，回到地球以来那种强烈而又空虚的喜悦突然间笼罩在她身上。这种无法抵捎的感受相当怪异，除了笑，她实住不知道该怎样才好。

　　在很久以前，丽莎·海因斯就知道，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军营生活绝时不会令人感受到幸福，对于女人尤其如此。然而，它却给人一种特殊的温暖，它能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共同服役，它还是一种局外人无法分享的心灵体验。

　　“太好了，我终于又听到你的笑声，中校。”格罗弗缓缓地笑了，“我记得自从你逃离敌军基地以来，这是你第一次笑。不是吗？”

　　丽莎先说了声“啊”，接着又答了声“嗯”，她尽力不让自己去想那个VT战斗机飞行员，尽力让那种暖流和笑容保持住，不让自己在渴求与愿望面前显得脆弱。这些，即便是面对格罗弗，她也一直没有坦诚相告。她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始终想弄明白，男性的下属和女性的高级军官最终是否能走到一起。

　　“不过我却担心和政府官员的议事结束之后我们是否还能笑得出来。”格罗弗接着说。“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认识到外星人所感兴趣的仅仅是太空堡垒和它蕴藏的秘密，而不是我们的地球。”

　　格罗弗再次把帽檐拉到眉毛上头，“我希望你已经事无巨细地为这次辩论做好了准备，海因斯中校。”

　　她扬起下巴，眼睛里闪耀着光辉，“我准备好了，舰长。”丽莎用力挤出一个笑容。格罗弗的话再次使她体会到孤独感！

　　从出生直到现在，她始终很难和年龄相仿的男性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即便在军队中也是如此。不过过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她身边总是些格罗弗或者他父亲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男人在地球上又能占多少呢？十万分之一？或者百万分之一？

　　无论如何，这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格罗弗说道：“嗯，非常好。”

　　丽莎回答说：“我相信能够说服他们。不管怎么说，目前我们毕竟是惟一和外星人在较短距离打过交道的人！”

　　是的，格罗弗对此表示同意。可在她来看却是痛苦而又枯燥的。丽莎父亲是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可那又怎样呢——她这么看，也许是因为——丽莎对政治实在是太天真了。

　　他磕了磕烟斗里的灰，往烟锅里塞了些新烟叶。每当思考的时候他总是习惯点上烟，就在他用自己喜欢的老习惯划着一根旧式的厨房火柴时，墙上的警报灯亮了起来，一个计算模拟的女性嗓音开始发布警告：“请注意！车厢里严禁吸烟！请立即熄灭所有可燃性物体！”

　　格罗弗猛地地把烟斗从嘴上取了下来，感到有些愧疚。“啊？难道我到什么地方都不能抽烟吗？开始我还以为是舰桥里的机组成员，弄了半天，吓唬我的只是台机器！”

　　丽莎似有所指地清了清喉珑，“舰长，您在担心SDF－1号吗？长官，我们会遇上什么事吗？”

　　格罗弗实在不忍心告诉她实情，于是就岔开了话题：“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丽莎笑了笑，“我注意到，每当你被什么事情困扰的时候，你都会把烟斗掏出来，塞进特别多的烟草准备抽两口。”

　　格罗弗慢慢放下烟斗，毫不在意车厢里是否装有窃听装置，告诉她说，“嗯！我必须承认，我很为这次会谈担心。我还不敢确定这些——”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以示对那些自己躲在地底下却对勇敢的人们指手划脚，还把他们推上绝路的人的蔑视，“不敢确定那些人是否会以开明的态度听取我们的汇报。除此之外，丽莎，他们也同样决定着我们的未来，你明白吗？”格罗弗伸出他农民般的棕色大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低头看着它们。

　　丽莎缓缓点点头。她是海因斯上将的女儿，她见识过许多找她的人，但他们的目的都是想从她身上找到一条通往决策层的道路，这也正是丽莎·海因斯和她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的原因之一。

　　这许多年来，她多次见识了强权的力量，对于政治以及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她感到无比的厌恶。

　　自从卡尔·雷伯死后，她一度感觉到这一段伤痛将永远无法痊愈。呵现在，确实有人捅进了她的心里，他善良、真诚，又很有耐心。瑞克·亨特的影子突然浮现在她眼前。虽然她的内心始终拒绝承认这一点，但瑞克·亨特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非同一般了。

　　“如果我们不能说服委员会将有什么样的后果？”她问格罗弗。

　　他用冷酷而又尖锐的声音回答：“如果是那样，地球就会和外星人全面开战，”

　　在此之前，他时常提及胜利和取胜的必要性，可这一次。就在丽莎听到他直言不讳的答案之后，格罗弗却没有做任何进步的说明。丽莎非常了解他的性格，也很清楚他的话意味着什么：根据格罗弗舰长的估计，以全人类的力量和天顶星人对抗，他们取胜的前景相当黯淡。

　　机车到达了Y字形通道分叉部分的底部，开始向位于地下更深部分的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议事厅进发。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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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梦游者吗？

　　                                         ——二十世纪早期的歌曲名





　　“明美？明美，醒醒，我们就要到家了。”

　　她轻轻扭动了一下身子。那个声音她一直很喜欢，她知道好像他还说了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明美依在自己的一只手背上风情万种地打了个哈欠。她想伸个懒腰，却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像是着了魔法似的，她的脑子里满是关于“家”的美好回忆和憧憬。

　　明美睁开眼睛，这才想起刚才绊住她的是涡扇飞机座椅上的安全带。在她身后，涡扇发动机在稳定地震动，把他们推向前方。“快看！”瑞克指了指前方。

　　“富士山！”她尖叫起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尽管现在正是炎炎夏日，整座山峰却像戴上了一顶雪做的皇冠。这种景色在其它地方极其罕见，于是明美把它当做欢迎她回家的好兆头。

　　瑞克缓缓绕着富士山盘旋了一圈，好让明美看个清楚。由于正式民航航线的变更，他们预定的航线反而畅通无阻。他不禁好奇起来：到底他们达成了怎样的秘密交易，使得明美可以探视她的亲人；他同样想知道处于隔离状态的麦克罗斯城的幸存者们还要多久才会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

　　他把小飞机侧过来拐了个弯，朝横滨市飞去。虽然他也为明美将与亲人团聚感到开心，但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半，这一点让他有些沮丧。他的脑子里已经在勾勒她家人的形象，甚至想像他们看儿女儿在SDF－1号上成为超级明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稳住飞机，摇了摇头。在这个星球上有数以十亿计的居民，可为什么我却偏偏爱上了一个大众情人？

　　他拔高了一些水平高度，他们下方的岛链排成一行，宛如闪闪发光的宝石。

　　在阿拉斯加基地最深的会议室拱顶下面，丽莎·海因斯和亨利·格罗弗坐在汇报厅中央一张简朴的、毫无装饰的桌子前边。由于巨大的地下压力，汇报厅的墙体厚达好几十码。屋子里十分舒适。从气温和气压上看，这里和地表的花园并无二致。

　　在十码开外的墙体基座处有一个多媒体控制台，除此之外，四周排满了公告牌那么大的显示屏。

　　丽莎和格罗弗正在整理桌面上的各种文件和材料，为他们的陈述做开场前的准备。

　　虽然他什么话没有说，甚至投有表现出任何异样，但丽莎知道格罗弗舰长已经给气坏了。

　　地球政府的高级官员们竟然不顾最基本的礼貌拒绝和他以及他的大副进行面对面的会淡，却用这个审讯室取而代之。

　　丽莎知道格罗弗不会因此而责怪她，但她仍然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她知道自己的父亲也将为这种可耻、懦弱的行径承担一定的责任。

　　突然，所有的屏幕都亮了起来，六七张放得无比巨大的脸出现在上面，他们紧紧盯着丽莎和她的船长。所有的面孔都是男人，从中年到老年都有，但只有两个没穿军装。

　　格罗弗最担忧的事情得到了证实，丽莎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紧张得忘了呼吸。这竟然是一个军人把持的政府？我们为之奋战的政府竟然是这样的！

　　在她的面前，高耸在屏幕正中间的是她父亲的脸。

　　“欢迎回到地球，格罗弗舰长。”海因斯上将说，“自从你私下向我们传达信息以来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

　　格罗弗迅速把手挥到自己的前额行了一个军礼，丽莎也跟着照做了。其他人恐怕早就忘记了入伍时发过的誓言和自已应尽的义务；但对于格罗弗，言出必行、从不违背诺言却是他身上永远不变的闪光点，因此即便对于那些他早已不再尊重的人，他还是遵从了行伍里应有的礼节。

　　只有极少数的局外人能够理解这种信条，也许它和传统的忠君报国精神有少许类似之处。格罗弗完全能够理解，并且愿意接受向新成立的地球联合政府效忠的誓言，只要一息尚存，他就会做到这一点。

　　因此，他毫不拖泥带水地向他们致意。

　　“是的，长官。”亨利·格罗弗回答。

　　屏幕上那双和丽莎一样的蓝眼睛转到了她身上，“还有你，中校。”

　　“是的，上将先生。”她平静地说，但她的心都快要碎了，可聆上却丝毫没有显露出来。

　　自从母亲死后，父亲就成了她惟一的情感支柱，直到卡尔·雷伯出现，再往后就是克劳蒂娅、格罗弗舰长以及其他的少数几个人。可现在，海因斯上将甚至不肯屈尊放下面子。一个拥抱或是几滴眼泪或许有损于军人的形象，但她却渴望得到这些；毫无疑问，她早就准备为自己的父亲付出这些。

　　可是，屏幕上的这张脸却说：“很好。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坐下开始汇报呢？”

　　“遵命，长官。”丽莎和格罗弗潇洒地敬了个礼，动作相当精准。他们俩都坐了下来，丽莎整理好主要数据后再次起立。

　　格罗弗感到有些发烧，首当其冲的询问就是对着她来的。然而整个会议仍然遵从了古老的传统：由大副负责向他们陈述事实，因为船长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他绝对不能在外接受类似军事法庭之类机构的审讯。

　　“我们想知道从事情一开始的所有详细情况。”一个白发苍苍的男人开始发问，他蓄着雪白的八字胡。他原来是个政客，靠溜须拍马在军事法庭庭长属下谋了个差使，从此飞黄腾达。

　　丽莎朝他外套上的勋表扫了一眼，却发现他根本不曾参加过任何一次战斗。她本人却曾经两次在火线上的英勇行为获得了勋章，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各种战役纪念章和勋表。不过她还是咬紧了下唇说，“当然，先生。”

　　丽莎理了理手头上的文件，正视着她父亲的脸。他的样子变化不大。在她周围，所有的面扎都透着威严，那情形就像把天文望远镜在小屋子里看到的情形转播到电视屏幕上一样。

　　丽莎冷冷地凝视着她的父亲。

　　“看完这份报告。相信会场内的每一个人对这段时间里天顶星人在太阳系内的所有行动细节都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另外我们还准备了几份增补材料供你们参考。”

　　她朝自己的父亲瞪了一两秒钟，接着继续读她的报告。

　　能和格罗弗在同一阵营让她很欣慰，但同时也为自己的家庭感到羞耻。

　　她别过头看着另一张显示在她右侧的脸，那是一张和克拉克·肯特颇为相似的面孔，而克拉克·肯特则是古老的漫画《超人》中的传奇人物。

　　她清了清喉咙。面对周围傲慢专横的脸孔，她突然坚强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惟一掌握着真理的人为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献身一样。

　　现在，她能够容忍所有的这些家伙了。

　　“下面要讲述的是太空堡垒一号遭受怀有敌意的外星人部队空前强大的火力攻击后进行的那次存在误差的超空间跃迁，以及随之而来为返回地球所做的种种努力。”

　　他们的嘴张得老大。不过看到这些巨脸显出着迷和出神的表情，丽莎不禁感到有些得意。

　　就是这些人利用天顶星人的出现取得了对地球的控制权，这条路走得相当顺利，以至于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敌人有多么的强大和可怕——此刻，那些外星人正在他们这颗小小的星球之外的某个阴暗角落巡游呢。

　　丽莎突然想轻微地撤复一下，于是她向他们指出了敌人的威胁。“当时，据我们估计，外星人的舰队总共拥有接近一百万艘大型飞船，这些飞船的体积要比我们最大的铁甲级飞船还要大至少三倍。”她的语气中透着一些特殊的意味。

　　在所有的人插上嘴之前，丽莎·海因斯又补充了几句，她的眼睛紧紧盯着自己的父亲。“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根据我们最优秀的专家计算的结果显示，天顶星人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飞船总量超过了二百五十万艘。”

　　在场的人全被镇住了，没有一个人开口，但那种思绪却在这个为地球联合政府的统治者们建造的、带点悲剧色彩的避难洞窟中剧烈地回荡：二百五十万艘战舰！

　　你们这下该好好考虑一下了吧！丽莎翻到了报告的下一页，她看见这些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安地挪动。

　　在点缀着丝丝白云的蓝天下，横滨的景色如同图画一样漂亮。

　　明美正拉着瑞克的手前往她父母开的饭店。她突然在一片海滨步行街的中央停住了脚步，望着远处波光粼粼的大海。

　　“你闻闻这清新的海风！”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没有什么地方的空气比横滨更好了！”

　　她松开握住护栏的双手，脚尖着地转了几个圈子，还做了几个展翅飞翔的动作，“我真想唱支歌，跳跳舞，尽情地放纵一下！”

　　尽管瑞克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像个特工人员，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身负着重要使命。他一把拉住她的上臂，“明美，请你别这样好吗？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你。”

　　她用力甩开他的手，转过身子把脸冲着他怒气冲冲地说：“你听着，回到家乡是件高兴的事情，我就是想唱歌想跳舞，我愿意！哼！”

　　瑞克正待提及他们对SDF－1号负有的义务以及他们对这次秘密出行所做的承诺，明美却突然看见附近的一座又高、又细的建筑物，

　　“快瞧！那是新横滨灯塔！”她尖叫着指着海滨步行街的下边。她立刻改换了导游经常使用的较为保守的语调，这是她从小就听惯了的。

　　“新横滨灯塔一建成，它就取代了原先的第一名的位置，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它超过两千八百英尺高呢！这可是世界工程建筑史上的杰作。”

　　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它和我可是同龄哦！”

　　瑞克的耐性正在消减。如果它的生命周期和明美建立起某种联系，他甚至怀疑这座灯塔到底能存在多少年。

　　“看起来倒是不错。”他不关痛痒地评价说。

　　她伸出拳头用力在他胸前捶了几下，“难道没有什么东西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吗？我就要你喜欢上我居住的城市！”

　　这是明美另外一种专横而又轻浮的情绪化表现：在短短的一刹那，她获胜了。

　　他望向这双大大的蓝眼睛的深处，她却把头一扭，在一头漆黑的长发之间送去一个明亮的秋波。

　　是她早就知道这一招的效果故意做出来的，还是无意识的表现呢？他很想知道，但绝对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

　　她把自己的小手放在他的手心，“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我妈妈的！她是全世界最好最和蔼的人了！瑞克，我绝不骗人！”

　　她用力拖着他向前行，“快来吧！”

　　我到底是在抗拒谁呢？他想了想，终于在无法避免的现实面前做了退让。

　　几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一条街道入口处树立的牌坊跟前，上面还镌刻着一些文字。

　　“嘿，这里就是当地的唐人街！”瑞克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明美垂头丧气地摇了摇头。这么聪明的一个飞行员怎么对其它事情都显得笨头笨脑的呢？“我当然知道啦，傻瓜，因为我就是中国人呀，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来吧，我们走！”

　　她再次拉住他的手拖着他走了进去，两个人穿过牌坊走进了唐人街。

　　街上的行人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他们对这个穿着整洁的航空杂技团飞行服的年轻人很好奇，那个迷人的年轻姑娘身上也散发着生命和健康的活力。

　　“啊，那间杂货店还在这儿，”明美说，“就在那件礼品店的隔壁。还有糕饼店——瑞克，你吃过中国糕点吗？哦，他们连街道上的招牌都没换，可真让人开心！”

　　达些招牌的形状看起来就像小号的牌楼。“其实你离开这里并没有多久。”他提醒她。这么短时间她以为会变到哪儿去？家家招魂，全城死光光不成？

　　“是啊。’她勉强表示同意，“我希望自己的房子还是老样子。再走一分钟，现在……”

　　见她延缓了脚步，他也干脆停了下来。

　　“你瞧！”她指着一座正面装饰着篆书和金色龙飞风舞的书法题词的房子，房子的正中央盘踞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龙，“我们到了！”

　　她兴奋地看着瑞克，尽管他并没有那个意思，但还是回给她一个笑容。“这就是‘金龙’，我们家开的饭店。你看，它和琳娜婶婶在麦克罗斯城开的小白龙饭店一样！”

　　“很不错。”除此之外，瑞克再也找不到别的话可说了。

　　明美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希望大家都还记得我的模样。”

　　瑞克叹了口气，“我好像已经提醒过你好几次了，其实你离开这里并没有多长时间！”

　　“是吗？也许是我自己的变化太大了吧。”她摆了个姿势，瑞克想起在某一张充满魔力的照片上见过她这个样子，这可是他最没辙的事情了。

　　明美轻松愉快地笑起来，接着一头冲进了金龙饭店。

　　没有别的选择。瑞克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进去。

　　“阿常！阿常！”她朝着一张震惊多过紧张的脸喊道——那是位身着白色外衣、头上戴顶尼赫鲁式帽子的中国男子，“认出我了吗？看清楚！我是谁？”她在他面前晃过来晃过去的。

　　阿常的眼睛睁得跟牌桌上的筹码差不多大。他说了些瑞克听不懂的话，立刻就冲进了厨房，还高声叫喊着，“看哪！快来看！快来看！”

　　他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拖着一个棕色头发、慈眉善目的女人。

　　她的脸形和明美有些相像。“阿常，你到底带我来看什么呀？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难道地球不转了——哦！”

　　“您认出我了吗，妈妈？”

　　一看到了明美。她就立刻停了下来，什么话都说不出——也许激动得心跳都停止了。

　　“这么说你认出来了？”明美笑了。

　　“明美……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不，找现在回来了。”她高兴地说。

　　明美的母亲赶上前去，张开双臂把她的女儿抱在怀里，她用力过猛差点把明美撞倒在地：“我简直不感相信！我亲爱的小女菝回家了！她并没有被上灭从我们的身边夺走！”她兴奋得抽泣起来，

　　“是啊，我回来丁，这是真的。”明美说，她把脖子从妈妈的环抱中略微挣松了些，好让自己站稳脚跟，“可是他们还会把我送回去。”

　　她的蚂妈突然又把手臂搂紧了，“把你送回哪去？他又是谁？”

　　“这是瑞克·亨特，妈妈。这个男孩救过我的命。”

　　明美的母亲突然抓住端克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向他鞠起躬来，“谢谢你，谢谢你，孩子！”

　　瑞克用空着的那只手挠了挠后脑勺，不知道说什么好。除此之外，他确信自己并不喜欢被人称之为“男孩”——尤其是出自一个他很喜欢的年轻女孩之口。

　　“明美！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一个大块头、满面怒容的男人从厨房里钻了出来，他长着一双黑眼睛，头发和她的女儿一样黑。

　　“你怎么会这么长时间都不跟我们联系，不让我们知道你还活着呢？”虽然他依然脸色阴沉，但却相当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脸蛋。

　　此刻，瑞克却对自己有了一些相当混乱的想法。向他下达这道古怪任务的C2组织安全官员非常明确地告诉过他，不得向外人提及SDF－1号的任何细节情况。为慎重起见，甚至明美也被要求表态，同意不向外界透露飞船或是相关任务的各种细节。

　　他们的表现就像战舰已经失去了所有船员似的——尽管再过二十四个钟头，明美和瑞克就会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瑞克默默地把军官传达的任务简报牢牢记在心里。能不说就尽量不说——虽然这项宣誓对她来说没多少约束力，但他同样希望明美能够做到这一点，直到他完全弄明白地球上到底会出什么事之后。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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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罗弗的飞船和船员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并坚持到了最后。洛波特技术和那些来到飞船上避难的平民同样也度过了不成功则成仁的生死关头。

　　没有人能够预见格罗弗自己的效忠誓言使他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

　　                             ——《第一次洛波特战争史》，第六十六卷





　　屏幕上显示着最高委员会成员的巨脸，在他们的注视下，丽莎合上了简报材料。她的汇报刚刚结束。

　　“这份报告的内容相当复杂，海因斯中校。”赫伯特将军，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说道，“不过，难道你们不觉得自己把敌人的实力高估得有些过头了吗？”

　　赫伯特的头像刚刚从群幕上消失，朱可夫元帅，一位须发雪白的老人取代了他在屏幕上的位置，“的确如此。我忍不住要问，既然这些外星人的实力远远的超过了我们，那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太空堡垒摧毁呢？”

　　刚刚坐回椅子上的丽莎又站了起来。格罗弗依然一言不发，默默地盯着周围这些放大了的面孔。他感到很满意，大副来打前阵，最高蚕员会就会在他表态之前暴露出他们的态度甚至开始互相争吵。

　　“在报告中，我已经阐述了我们对敌人没有摧毁太空堡垒的这种行为动机的推断，”

　　赫伯特的影像又回到了屏幕上，“你想把这份报告当做事实让我们接受吗？”

　　丽莎咕哝了一声，牙齿磨得格格直响，她的两只手都握成了拳头，尽力压制心中的怒火。

　　接着，她的父亲，海因斯上将也把目光投射在她身上，“就这样吧，中校。我们听得已经够多的了。你可以坐下了。”

　　“上将先生，我——”

　　可格罗弗却站了起来，把平稳有力的手按在她的肩膀上，她的内心渐渐平静下来。

　　“先生们，”他对整个委员会说道，“关于我们附加在报告后面的要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这一次，朱可夫元帅又把目光投射在他身上，“你指的是同敌人进行谈判以及麦克罗斯城内的难民重新安置的计划吗？”

　　赫伯特却插了进来，“我们需要单独讨论。在此期间，你和你的大副先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一阵喇叭的尖啸声过后，所有的屏幕都暗了下来，见剩下坐在阴暗的穹顶大厅中的丽莎和格罗弗。

　　四周一片沉寂。

　　丽莎握成拳头的手在微微颤抖，“哦！我真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这样对待我们！”

　　格罗弗慢慢地坐回自己的椅子上，把头向后仰，并闭上了眼睛，“我早料到了。看来我们已经失败了。”

　　“可是——现在你怎么就能知道结果？”

　　“这里发生过一些你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丽莎。他们老早就做出了决定。”

　　她望着四周黑沉沉的屏幕，“不知道他们打算怎样处置我们？”

　　明美的父亲猛地把拳头击在桌面上，震得茶杯都跳了起来。

　　“他说得没错！”她的母亲也帮了腔，“熬过了一年多，我们才发现你还活着。你想想我们怎么会让你走呢？”

　　“而且还是到一艘战舰上，取悦那些个当兵的。”他的父亲冷笑道。

　　明美却站了起来，双手按在后腰上，“啊！原来你们以为我是干这个的？”她跺了跺小脚，“我可不是那种四处巡回演出的劳军联合组织成员。你们知道吗，在那边我是个重要人物！”

　　他父亲大声喊道：“那么，你就再也别来了！你走你的，我再也不让你回这个家！就是这样！”

　　她把头扭过去，她的双手住颤抖，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不——不——不！”然后，她继续说道，“我必须回去！我正在拍一部电视剧，很快又要灌唱片，我还要主演一部电影！我没骗他们吧，瑞克？”

　　大家突然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瑞克显然吃了一惊，“呃，嗯——”

　　“简直是荒唐！家人当然是放在第一位的！”他父亲吼道。

　　瑞克此刻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在他和明美身陷飞船的某个角落进退不得的时候，她还滔滔不绝地跟他提起家庭的关爱和相互支持的重要性。看来人在出名之后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要做一个电影明星！”她噘着嘴，不停地跺着两只脚，这神态和她的堂弟詹森生气时一模一样。

　　她妈妈把脸伏在一张雪白的餐巾纸上哭泣着，“你怎么能说这样伤人的话气我们？你也知道我们一直盼着你早点结婚，好和你的丈夫继承这家金龙饭店。”

　　结婚？继承一家饭店？真是一被未平一波又起！瑞克突然动摇了一下，为了明美，也许他应该放弃飞行；不过，也许他们俩注定不会在一起。

　　“你怎么看，年轻人？”她的父亲突然问道，“你觉得这里的一切怎么样，嗯？”

　　“啊？这里……很好……”

　　明美可生气了，“你问他这个干什么！他的意见根本不算数，只有我才有权做最后的决定！我要回飞船上去，这是我的生活，我不能抛下成千上万的忠实歌迷，还有那些和我共同工作的同事！”

　　她的妈妈抽了抽鼻子说，“可是你却要把我们抛在这里。”

　　妈妈又得了一分，瑞克想。这一手很到位，它挡住了明美回去的路，至少现在是这样。

　　可就在她快要屈服的时候。一个声音插了进来：“喂，你们在那吵些什么？我都没法集中精力读书了——嘿！明美！”

　　他和瑞克年龄相仿，甚至更大一些。他个子很高，留着一头和明美一样黑的长发，笔直地拖到肩头。他正走下楼梯——一个身形修长、体魄健美的家伙，相貌英俊但显得有些忧郁。就在他看到明美的时候，那张脸似乎整个亮了起来。

　　她飞奔过去，扑在他的怀里。“林凯！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在这儿，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

　　他笑着把她拉得更近了些。

　　她说话的时候有些激动，“我们都以为你死在麦克罗斯城了呢！我们没在掩体里发现你的踪影，SDF-1号上也找不到，所以你的爸爸妈妈和我都以为——”

　　他耸了耸肩，“我参加了和平主义的集会，所以父亲把我赶出家门。后来，我觉得待在个军事化的小镇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就在飞船启航的前一天离开了那个小岛。”

　　瑞克妒忌地看着他。林凯的身上有一种沉稳的气质，他显得镇定自若，具有很强的自制力。

　　“等到我试图和你们联系的时候，”他告诉明美，“他们却告诉我，岛上所有的一切都被摧毁了，而且外人被禁止前往那一区域，据说是因为放射性物质或是其它什么原因。”这段回忆使他脸上布满了乌云，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多愁善感。

　　“的确很可怕。”她难过地点了点头、

　　他握住她的肩膀，“是啊。不过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有些人能活下来。这让我很开心。”

　　“哦，可是你的妈妈和爸爸也都好好的活着呀，他们还经营着小白龙饭店呢！”

　　“什么？”他握在她肩膀上的手紧了一紧，强劲有力的手指按进了她的肌肤。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太过用力，赶忙把手松开。“他们还活着？”

　　她给了他一个温暖的笑容，仿佛冬天里的炉火一般，“当然，傻瓜，他们也在那艘飞船上。”

　　“飞船？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她解释道：“那是一艘太空船。”

　　“你是说你不知道吗？”瑞克问道，他现在开始考虑自己到底该向他们隐瞒多少事实了。

　　林凯快活地摇了摇头，一脸茫然地笑着回答：“是的。”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虽然也死了不少人。”

　　明美告诉他，“这位是瑞克·亨特中尉，他就是来自飞船上的战斗机飞行员。”

　　林凯说：“哦，你好。”可听起来似乎他在和最低等的生物打招呼。

　　尽管如此，瑞克还是站了起来，尽量让自己显得礼貌些，“嗨。”

　　“瑞克，”明美滔滔不绝地说道，“这是我的堂兄林凯，他对我就像亲哥哥一样。林凯，瑞克曾经救过我的命。”

　　“完全是巧合。”瑞克耸了耸肩。

　　林凯的脸上满是愤怒和怨恨的表情，“在我看来，军人在危急时刻救助平民本就是理所当然的。”

　　瑞克把脑袋转向一边，试图弄明白林凯话里隐藏的含义，“嗯。”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感谢你所做的努力。”林凯皱了皱眉对他说道。

　　明美用一只手挽着林凯的略膊肘，“不，别这样。瑞克救我的时候，他还没参军呢。”

　　林凯眯缝着跟睛上上下下地朝瑞克打量了一番，“这么说你是后来才决定参军的了，嗯？”

　　明美的父亲看着这场对峙，一句话也没插。瑞克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被卷进去的，“没错。”

　　林凯扬起下巴，把视线从他鼻子下面投射出来望着瑞克，“你觉得军队到底有什么好？”

　　瑞克露了个复杂的笑容，“免费的食宿，白得的军饷……当然，干这一行也是为了谋生。”

　　“已经很晚了。”格罗弗冷冷地说道，这时喇叭的尖啸声再次响起。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在阿拉斯加基地底部的问讯室里，屏幕重新闪动，它们似乎又恢复了活力。格罗弗和丽莎满怀期待地抬头望着他们，想立刻知道最后商议的结果到底怎样。墙上的时钟显示，现在已经接近半夜十二点了。

　　赫伯特将军俯视着他们，“舰长，还有中校——很抱歉让你们久等。”可他的语气中一点抱歉的意味都没有，“最高委员会刚才已经仔细审泌过你们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准确的。”

　　“那么我们所提的要求呢？”

　　“格罗弗舰长，所有关于和外星人举行谈判以终结相互敌对行为的提议都被彻底否决了。”

　　格罗弗反驳道：“那么你认为，凭我们的实力足以和这样一支大军对抗？”

　　“我们无法确定最终是会取胜还是失利。但关键在于，我们不清楚这些入侵者的的意图，我们对于他们所精通的洛波特技术也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和他们举行和平谈判？”

　　格罗弗正待打断他的话题，可赫价特又接下去说：“一旦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到底会对我们采取欺诈的态度，还是干脆不予理会缔结的合约再度对我们发起攻击。”

　　“可是——你要知道——”格罗弗终于插上了话。

　　海因斯上将的头像出现在正前方的中央显示屏上，”舰长，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并且时刻保持警觉，我相信超级大炮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我们不会放弃这一优势进行任何谈判。”

　　“非常好。”格罗弗突然说道，“我明白了，长官。不过对于麦克罗斯城五万名幸存者的重新安置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

　　赫伯特接过这个话题，很显然，格罗弗的这个问题让他有些厌烦。“他们早就被列入死亡名单了。因此要想让他们离开SDF－1号，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格罗弗。”

　　格罗弗缓缓摇了摇头，“我不明白。”

　　丽莎却突然站了起来，“你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赫伯特的回答异常刻薄：“难道你认为我们会正式向世人宣布我们已经卷入了一场和外星人之间的对抗吗？要知道，这会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恐慌，甚至可能爆发和平主义派系领导的叛乱！”

　　“现在，他们正疯狂叫嚣要我们立刻无条什投降。”另一位委员会成员，来自美国西部的布莱因专员说。

　　海因斯上将的影像又跳到位于正中央的显示屏，“就在SDF－1号失踪的耶一天，我们立刻对各种媒体实施了严格的新闻封锁。我们找了个借口搪塞，并告诉公众：就在太空堡垒进行处女航离开地球之后，一伙反对联合歧府的恐怖分子游击队武装袭击了麦克罗斯岛，并把所有平民通通消灭了。现在，我们又怎么能让数万名了解内情的麦克罗斯岛的居民把我们面临外星人厅大威胁的消息带回地球？”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朱可夫插话道，“否则政府肯定会被颠覆！”

　　他们都疯了吗。也许疯的是我？格罗弗问自己。

　　十年了，在SDF－1号重建的整个过程当中，世界政府正是利用外星人入侵的威胁推行他们的防御预算以及目前已经根深叶茂的政治影响力。

　　最后天顶星人终于来了，他们带着超越任何人所能想像（除了极少数头脑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比方说格罗弗）的大规模舰队逼近了地球，可最高委员会却变得狂妄起来：他们对人民撒谎，自己却躲在深深的地洞里头祷告敌人的威胁会最终自行离去。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们手中的政权，为了让他们的统治能够稍微再延长短短的一段时间。

　　格罗弗的音量抬高了几个分贝：“如果不让平民离开，飞船上很快就会酿出一场暴乱！他们默默地忍受了这一切，在整个过程中也和我们配合得相当合拍。现在我们安全地回到了地球，他们的耐心很快就会耗尽的！”

　　赫伯特的回答却是：“控制当前的局势是你的职责所在。况且，事实正如你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外星人对我们的风俗民情相当好奇，那么把整座城市搬到SDF－1号内部反而能更有效地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至于分心到别的上面。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让你把敌人从这个星球引开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金索维，一个面无血色，眼珠子长得像玻璃球的家伙从边上插话说。

　　“你们知道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格罗弗咆哮起来。

　　他感到快要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了——也许此刻他该返回SDF－1号找个地方好好地发泄一通。

　　那些相信最高委员会的谎言的男女市民们最终会站起来和他对抗，但他知道他不能这么做，他不能向这些无辜的人开枪——他还知道不能违背当初许下的为新政府尽忠到底的誓言。

　　全球内战的惨剧他已经见得够多了，他知道绝不能在自己的手上另起战端。

　　“舰长，我们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你当前的处境，可我们必须争取时间增强我们的防御力量，并加紧对洛波特技术的攻关。而这一切也只有你才能为我们办到。”海因斯上将说道。

　　丽莎难过得哭了，“爸爸，让这么多平民做出牺牲，这实在太过分了！”

　　海因斯投射在屏幕上的巨脸冷冰冰地俯视着会场中的她，“海因斯中校，我们的确是父女，可在这种场合，我认为你最好只认我的职街。你明白吗？”

　　“是，长官。”她从牙缝里进出这儿个字。

　　“假如外星人不打算继续追踪太空堡垒，那我们该怎么办？”格罗弗诘问道，“假如他们转而对地球发起袭击呢？你们当然可以发射超级大炮，可那会破坏地球的大气层，还会把周围的地表烤得一团糟，但你们仍然无法摧毁所有的敌舰！”

　　海因斯回答说：“根据你们自己的分析结论，这种（敌人攻击地球）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入侵者感兴趣的是你的飞船。今天早上你就会收到启航的命令。会议到此结束。”

　　大屏幕又一次关闭了。

　　格罗弗困顿地拾起帽子。看来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了。

　　“舰长，我们该怎么向船上的乘员解释这些情况？不单单是那些幸存者，还有那么多船员——他们持续战斗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了！”

　　格罗弗没有回答。

　　在会场外面的走廊里，他问道：“丽莎，你不想趁这个机会和你父亲聊一聊？我是说，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啊，去吧？我有权把返航的时间略微推迟一些……”

　　丽莎的眼睛始终盯着地面，“不，长官。在这种时候，我没有额外的兴趣见他。”

　　他们走进升降梯，再次开始了升上地面的漫长过程。

　　“我明白，亲爱的。”格罗弗说道，这时电梯门缓缓地闭上了。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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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地球人的行为特征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已经完全错乱了，倘若不是这样，就是我们潜入飞船的时候震坏了脑子。

　　                         ——摘自三名天顶星间谍利克、布朗和康达的原始观察报告





　　“说真的，我并不觉得到别的什么地方会有多大差别。”林凯温和的声音显得充满了理性。

　　已经到了五点钟。经过几个钟头的争论，明美和她的父母，瑞克，还有林凯仍然围着桌子坐在一块。“明美已经做出了决定，”林凯接着说道，“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让她走自己的路呢？”

　　明美高兴得鼓起掌来，眼睛欢快得像在跳舞，“噢，林凯，你真是太棒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

　　“等等！”明美的父亲生气地说。

　　他的妻子也迅速把头摆过来正视着林凯，这场争辩显然还要继续下去。“为了说服明美不让她离开这个家，我们把最后的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林凯。”

　　“尤其是在没有人看护她的情况下。”她父亲也补充了一句。

　　瑞克差点都要脱口而出了：听着，我可是从五十英尺高的外星人手中救过她的命，还护着她躲开了饥渴的威胁，逃脱了死神的魔掌！可你们竟然说这话，那些事情听过就算了吗？

　　不过现在显然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想我可以跟她一起去。”林凯漫不经心地说，“正好我的父母也在那里。”

　　明美简直是心花怒放了！“乌啦！林凯！我就知道你能想出个好办法把我给救出来！”

　　瑞克却发了个困乏的声音。

　　“那么，我看就这么着吧。”林剑（林明美的父亲）拖长声音下了结论。他总算放心了，也许让她的女儿干那些地所喜欢的傻事反而更好。

　　他的妻子林仙的表情也松弛下来，她说，“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没问题。”林凯绽放出一个富有魅力的笑容，“更何况，这只不过是暂时分开段时间而已。”

　　要员专机在阴冷的夜空中冲上了天，朝SDF－1号飞去。整整一个中队的战斗机伴随在它附近执行护航任务。

　　格罗弗知道这件事与荣誉毫无关联。现在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决定，他就再也不会有改变现实或者抗命不从的机会。

　　丽莎一声不响地坐着。在靠窗的位子上，她撕开了一个信封——那是她父亲的一名副官递给她的。

　　上面写着：

　　我最心爱的丽莎：

　　我知道，关于SDF－1号的决定使你对我非常愤慨，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你能理解和明白，我一直关心着你的平安和幸福。太空堡垒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正想办法在飞船受命再次进人太空之前把你调到另一艘船上去，或者就干脆留在地球总部——

　　还没看完这张纸条，她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在地球的另一端，高速飞行的小型祸扇飞机插入云端，正飞往太空堡垒。现在它可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林凯坐在后排，明美则坐在他的膝盖上。

　　“你是说和你的女朋友全部分手了？”她故意眨着眼睛，一睑妖娆地问他。

　　他怜爱地看看她，看来他是少数不受她的魅力影响的人之一。“是啊，我喜欢周游世界，所有总是段时间陪她们。”

　　“如果你真有了女朋友，我也许会嫉妒的。”

　　他被逗乐了，“你的小脑瓜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你想要我一辈子打光棍吗？”

　　“不完全是这样，”她调皮地关了。

　　他们好像经常玩这种游戏。瑞克想道。

　　“那你又想怎么样？”林凯又在哄她。

　　她轻轻敲了敲他的肩膀，格格直笑，“噢，没什么。开玩美罢了。”

　　瑞克对这些装腔作势的玩笑话完全失去了耐性，他再也受不了了。“嘿，在负载过度的情况下驾驶这玩艺可不是容易的活，你们俩别在这瞎闹了！坐稳了，有什么话等我们着陆以后再说不行咀々”

　　他同样在为另一件事情感到困扰：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命令的授权范用。上头并没有允许他把其他人带到SDF－1号上来，可是，负责下达命令的军官却又一再向他强调明美对于战事的重要意义，因此她必需返回飞船。可问题在于，如果不带上林凯，明美根本就回不来，所以……

　　明美又格格地笑了：“这个小男孩总是喜欢开玩笑。”她偷偷告诉林凯。

　　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猜错了，”他对她说，“这回不是开玩笑！”

　　他猛地把飞机倾斜过来转了个急弯，明美惊叫一声，紧紧地靠在林凯身上。瑞克粗暴地把速度加了上去，一肚子不耐烦地想把他们俩从脑海中甩开。

　　林凯抱紧他的堂妹，耀武扬威地笑了。

　　“太不公平了！”刚听完格罗弗充满悲观色调的最新消息，琪姆·扬就高声叫喊起来。

　　“简直把我们当成囚犯了！”珊米也补充道。

　　格罗弗仍然站在原地，没有挪地方，从表情上丝毫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原本他就做好打算，让他最信任的舰桥核心成员先知道这个消息，并要求她们把这个秘密留在舰桥内部不得外传。她们还将成为他的危机处理小组的核心成员，以确保在最关键的时刻SDF－1号内部的士气不会土崩瓦解。他们现在有充分的时间度过这段不适应期，以便在将来协助船上的全体乘员度过难关。

　　克劳蒂娅是第一个把眼光放远看到来来的人。“虽然一大帮白痴把持了地球总部，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些什么，但命令终归还是命令！”

　　丽莎感悟地点了点头，她很清楚作为女人和军官，克劳蒂娅到底该归到哪一类。

　　然而珊米还在坚持己见：“可是你总可以做些什么吧，舰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们当时一言不发地就接受了这道命令。您一定能说服他们的，不是吗？”

　　“是这样吗，舰长？”琪姆几乎是在哀求了。

　　格罗弗清了清喉咙，每当他不想再听别人说话并希望下属服从命令的时候他总这样。“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对你们来说已经是老毛病了。马上回你的工作岗位。我很感谢你们的关心，不过现在，我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坏消息告诉麦克罗斯城所有的幸存者和其余船员，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该如何开口。”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从旁边走了过去，“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维妮莎神经质地扶了扶她的眼镜，可还是忍不住接过他的话头发出了抗议：“舰长，您就不能——”

　　格罗弗生硬地打断了她的话：“别说了，维妮莎。”

　　“遵命。长官。”她有些抱歉地说。

　　“大家试着理解这道命令的涵义吧。”格罗弗别过头轻声对她们说。舱门在他身后关闭了。

　　维妮莎摘下眼镜，擦去上面悲愤的泪水，“可是——这太不公平了！”

　　“显然是这样。”丽莎说道，这是她刚刚开口说话，“可是你们不能拿地球总部做的决定来责备舰长。每个人都有抱怨和发泄的权利，但你们起码也该找到正确的对象呀。”

　　“没错，说的没错——眼下舰长正需要我们的支持，不是吗？”是克劳蒂娅冷静的声音。

　　“是的。他知道没有大家的配合，他是不可能成功的。”丽莎赶忙回答。

　　通往舰桥的舱门又打开了，替班的技术员一个一个地走了进来。琪姆夸张地呼了几口空气。“说了那么多也都于事无补，现在我可饿坏了。”她说得很大声，但却小心翼冀地不在外人面前提及刚才谈到的各种细节。

　　珊米也接过了话头：“那我们一块到城里去吃午饭吧！”

　　维妮莎用力点了点头，“好呀，我们到‘小白龙’去，我的肚子也饿扁了。”

　　小白龙饭店的大门向两边滑开，明美的婶婶琳娜匆匆走上前去，向顾客们热情地鞠了个躬，迎接第一拨前来吃午饭的人流。饭店又迎来了繁忙的一天，人群依旧十分喧闹。虽然不少人因为迟迟不能登岸而感到疲倦和烦躁，但大多数人都还在兴致勃勃地参加各种庆祝仪式。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让他的丈夫马克斯感到困扰。“人总是需要吃饭的。”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可是琳娜却感觉到一丝伤感。虽然SDF－1号和麦克罗斯城里发生了这样一连串可怕的事情，但重建的饭店却蕴含着他们幸福的回忆，那也是一份异常宝贵的财产。

　　“欢迎，”她打着招呼，“欢——啊！”

　　一个天使走进了房门，在他身上闪耀着比EVE小组制作的“阳光”还要明媚的光彩。

　　她的手捂住了白己的嘴，“哦，凯儿，真的是你吗？”

　　他朝她走近了些。他用她所熟悉的那种柔和而又清晰的嗓音轻轻地说：“是的。妈妈。是我回来了。我真的好想你。”

　　蒙蒙胧胱地，她意识到街上的人流正在进进出出。明美和瑞克·亨特则站在几步之外的地方等着他们。明美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瑞克却像看见陌生人一般不露声色。尽管明美冲着他发火，其实在他心里、瑞克非常蓑羡慕林家的这种枝叶相连的亲情和温暖。

　　可一旦想到这些，瑞克才发现和自己最亲的、可以算作亲人的，就是罗伊·福克了——再有，就是程度稍微轻一些的，他的僚机驾驶员——麦克斯和贝恩。因此，瑞克总是尽量不去考虑这些。

　　琳娜扰犹豫豫地走到她儿子跟前，“凯儿，我是在做梦吗？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哦，我的宝贝儿！”她用手捧住他的脸。

　　“不，这不是梦，妈妈。真的是我。”

　　泪珠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琳娜投在他结实的臂膀里。

　　“哇！”明美揉了揉潮湿的眼睛，嘁了出来，“我太高兴了，高兴得眼泪都快哭出来了。”

　　琳娜这才真切地注意到她的侄女和瑞克，“哦，亲爱的！我都忘记欢迎你们俩回来了！”

　　明美大方地抽了抽鼻子。

　　“啊，别为我们俩担心。”瑞克说。

　　琳娜赶忙说：“好了，现在，你们快进来吧！”就在他儿子踏进小白龙大门的时候，她还揽着儿子的肩膀，明美早就向他保证过，这里的每一个角蒋都是完完全全地根据麦克罗斯岛上被破坏的原有建筑复制出来的。这可真是让人吃惊不小！

　　人满为患的大堂里传来碗碟和筷子咔嗒咔嗒碰撞的声音，林凯展现出另一种温文尔雅的笑容，“爸爸，我也好想你。看来您的气色还不错。”

　　马克斯粗声粗气地哼了哼，看了看他的孩子，然后生气地咕哝了一句，收起了最后一副碗筷消失在厨岛里。

　　琳娜赶忙求他的丈夫：“亲爱的，在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

　　可林凯却握住了她的手腕，把她拉回来，“妈妈，别难过，我求您了。我在的时候爸爸总是这样，这你也知道。”

　　直到洗干净最后一只碟子，马克斯仍然没意识到自己这半天到底都下了些什么。他的思绪早就飞到远方，回到他和自己的儿子在情感上产生裂痕的岁月中去了。“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他自言自语地嘀咕着，他的声音和自来水溅起的哗哗声和在一块，“没有哪个外星人能拿他怎么样。”

　　最后，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擦干自己的眼睛，擤擤鼻子。“我都瞎想了些什么？他到底是我的儿子呀。”

　　他终于忍耐不住了，脸上绽放出骄傲的笑容。

　　三名天顶星间谍正蹲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前边，望着玻璃橱窗里的寿司和天麸罗。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越看越让人觉得肚子饿。他们的口水淌了下来，下巴张得都酸痛了。利克把脸和手指贴在透明的平板玻璃上。

　　“那么，你认为这些东西是食物？”康达大声问道。

　　布朗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神情恍惚的笑容，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橱窗。“嗯，不错，这些东西的味道一定不错，我现在越来越饿了。”

　　他们随身携带的给养品——浓缩营养胶囊早就给吃光了，前两天他们就是靠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免费提供的食品充饥的。

　　另外两个人都发出贪婪的声音表示同意。可是，他们不知道在SDF－1号上该怎样获取食物。麦克罗斯城里充满了各武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事物，而且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可以用某个机构颁发的小纸片来交换。

　　可要怎样才能弄到那些纸片呢？地球人的分配机制和给养派发程序好像是他们的整个社会中最最疯狂、最最不可思议的部分。

　　他们三个后退了几步，着魔似的盯着那个橱窗，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该让谁去为大家取得这些给养？”康达把问题摆上了台面。

　　“太容易了。”布朗回答道。他提了提腰带，“我去吧。”

　　“不，让我去！”利克也不肯退让。

　　就在他们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战术层面的时候，最小个儿的间谍却后退了几步开始助跑，然后用自己的肩膀猛地撞向那片厚玻璃。

　　玻璃被打碎了，碎片散落在橱窗里和人行道上，利克一点都没有伤着，看来他的运气不错。

　　店主人一听到响声就冲出了人行道，她是个四十多岁、身体结实的中年妇女，脚底穿着一双平板拖鞋，工作服外面系了一条围裙，手里还握着一把很重的长柄饭勺。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个让人害怕的角色。

　　“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噢！”看着利克大喇喇地坐在地上像胜利者一般大口享用着属于他那一份的食物，她不禁目瞪口待，而边上的康达和布朗也用嫉妒的眼神望着他。

　　然而利克却突然把嘴里的东西喷了出来，还一口接一口地往外吐了个干净，愁眉苦脸地说，“这东西根本不能吃！呸！”

　　她冲他晃了兄长柄勺子，“你有毛病啊？这东西当然不能吃啦。你看不出橱窗里专门用来展示的塑胶样品和真正的食物之间的区别吗？”

　　她朝利克走近了一步，他被她手中的器具——那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武器，也许还是某种利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设备——和她显露出的吓人气势所慑服，慌乱中踩住了自己的裤脚，摔倒在地上。康达和布朗也赶忙往后一跃，做好徒手战斗的准备，但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对手，逃跑的打算看来反而更明智一些。

　　她双手叉腰，居高临下地盯着利克，这个可怜的家伙给吓坏了，他以为等待着他的不是死亡起码也是个重伤。可是她却说，“如果你们连这种东西都想吃，那一定是饿坏了。”

　　她还以为SDF－1号已经一个不拉地把所有人的食物分派问题解决妥当了，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也许这三个神经兮兮的家伙属于例外——依靠官僚机构总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即便是SDF－1号也是如此。她这样想道。

　　她不足那种能够硬得起心肠看着别人挨饿的人，况且，这个时候她心里充满了重返地球和摆脱困境的喜悦。于是她指了指自家饭馆的大门。

　　“都进来吧，你们三个。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当然是真正的食物！”

　　她走进了大门，三个间喋却而面相觑。

　　“她还要给我们东西吃？就这么简单吗？”布朗一脸茫然状，“就因为她看见我们饿着肚子？”

　　“这个社会体系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呀，真是乱七八糟。”康达挠了挠他的下巴问道。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它再怎么运作也是半个钟头之后的事情了！”利克公然向他们宣称了自己的决定，从地上爬了起来。

　　真是不可理喻，毫无逻辑性可言。现在他们只知道自己非常非常的饥饿，而且还有人用一种荒唐却又很受人欢迎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从中体会到了某些特殊的东西——那是一种相当美好的体验，它甚至触动了他们的心弦。

　　这种体验和天顶星人的风格截然不同，它似乎带着某种柔软的感觉，但是它又同时引发了新的充满困惑的思维反映。

　　“嘿，等等我们！”利克喊道，一边跟着她冲了进去。康达和布朗也朝前挤，争着要做第二名，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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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来，卡尔·雷伯已经不再如此频繁地萦绕在我脑海中了——有时候，每天才想到他一次或者两次。

　　我还偶尔问过自己为什幺还要继续留在军中服役？是战争让我们分开，也是战争夺走了爱好和平的雷伯，他是作为志愿者前往莎拉基地执行任务的，但最终却死于那场袭击，

　　在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还非常年轻，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在得到他的死讯后，我曾经想过，在将来的某一天，伤痛终究会过去，时间能够抚平一切创伤。现在，我对此了解得更加深刻了。

　　                                      ——《丽莎·海因斯的回忆录》





　　丽莎和她在舰桥内的下属们出现在小白龙饭店的门口，后头还跟着麦克斯·斯特林。麦克斯记得瑞克曾对自己提过，说是对她们很没好感，尤其是海因斯中校，但麦克斯却不太认同他的体会。

　　他甚至认为瑞克对丽莎的反感显得太过分，对她的谴责也有些夸大其词。麦克斯曾经好几次见过他们俩在一起，他同样记得他们的目光接触时情形，个中内情要比这两个人嘴上承认的复杂得多。不管事实到底如何，性格内敛的麦克斯·斯特林绝对不会对此类事情说三道四的。

　　至于琪姆、珊米和维妮莎，瑞克则轻蔑地称呼她们为“舰桥兔宝宝”——可麦克斯却很愿意跟她们一块出去玩。在他看来，能在路上遇见这样四位漂亮的女士并得到邀请可不是一般的运气，不是普通VT战斗机飞行员能经常得到的运气。

　　“里面可真挤，不是吗，”琪姆说道，这时她发现有人正在向他们招手。那个人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边，整个圆桌就坐了他一个人。舰桥兔宝宝立刻就把它看作上天对她们的厚爱，而丽莎也没有表露出反对坐到那一桌的意思。

　　“他们正在淡论一件非常凑巧的事情。”瑞克告诉他们，而此刻麦克斯却忙着招呼所有的女士落座。“明美在横滨找到了失散很久的堂兄林凯。要不是他一起跟来，明美也就回不了这里了。”

　　丽莎的脸上立刻现出不赞成的表情，她知道那道下给瑞克的命令和具体内容，带一个局外人上飞船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命令。

　　不过她也最认，如果这是让明美返回战舰的惟一途径，瑞克的决定也许是正确的。可是她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参谋人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平民和宣传事务的官员们会死心塌地地迎合这个女孩的大多数要求。

　　除此之外，她还在阿拉斯加基地之行中得知，任何人都不得向外界透露SDF－1号返回地球叫及明美探视父母的消息，即便明美的生身父母也不行。该死的最高委员会，他们肯定会派出秘密警察向当事人施压以达到目的的。

　　“这算得上是个大团圆结局吧。”瑞克发着牢骚，“他们家所有

　　的街坊邻居都来看他了。”

　　“呀！一个大帅哥耶！”珊米不禁脱口而出。

　　她的两个死党立刻发出狂喜的声音表示同意，丽莎也朝人群聚集的地方看了一眼。林凯、明美和他的母亲正在招呼客人，还时不时地和他的亲朋好友说儿句俏皮话。

　　丽莎突然停住了呼吸。他——他简直太像卡尔了！

　　温文尔雅、爱好和平的卡尔，她惟一爱过的男人，已经永远地离她而去了。

　　骇人三重唱却早已进入了角色。“琪姆，光盯着人家看有什么用呀，别害羞，没那么可怕！”珊米格格地笑个不停。

　　琪姆也反唇相讥：“啊，是呀！不过好像是你先看到他的噢？”

　　珊米笑得瘫到了座位上。

　　麦克斯却正襟危坐，他撩了撩前额上挡住视野的蓝色长发，拿起桌面上的餐巾纸擦拭起自己的眼镜来。

　　维妮莎问瑞克：“你刚才说她的堂兄叫什幺来着，能再说一遍吗？”

　　“我想刚才说的是‘林凯’”瑞克嘟囔着说。

　　骇人三重唱立刻喊道：“噢，天哪，他长得真帅，不是吗？”

　　看来这句话她们已经排练过好多次了，合拍得就像一个人。大堂里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如此看来，也许“舰桥兔宝宝”这个称呼对她们来说也并不算坏。麦克斯莞尔一笑，把他的大号眼镜重新戴回去，再次把目光转移到林凯身上。

　　“呀，你瞧明美有多开心。”琪姆说。

　　瑞克正要说些酸不溜丢的话以示不屑，这时托米·栾市长却走到了他们的桌前，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兴奋。

　　“啊，哈哈，瑞克，我的孩子！那么，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吧？怎么不介绍我跟这几位女士认识认识，嗯？”

　　瑞克开始怀疑托米·栾是否没有不交朋友拉关系的时候。可他还来不及回答，明美的堂兄也走到了桌前，后面还跟着个明美，现在她简直就像个忠心耿耿的宠物。

　　“你好，市长先生，很高兴你们能回到地球。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凯，欢迎到我父亲的饭店。”

　　明美则靠在他的手臂上打了个招呼，“嗨！”

　　瑞克突然听见丽莎无意识地发出了一点声音，他看出林凯的某些方面让她魂不守舍。骇人三重唱一个接一个地向林凯致意，麦克斯却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得体的话应付了事。

　　市长热情地说：“你瞧，林凯，就算再不喜欢军队，恐怕你也得承认在你面前的这几位姑娘，她们全都是大美人！”

　　丽莎喘了口气。甚至在这个方面，他和卡尔都如此相像！

　　“啊噢，我刚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托米·栾故意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那么，年轻人之间还是自己互相熟悉交往比较好。”他又闲逛着离开了，“抱歉，我先走一步。”

　　麦克斯很清楚地感觉到，市长先生的假笑中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意味——似乎他办成了什么事情一样。可那究竟是什么呢？

　　“刚才市长先生好像是说你对现役军人很反感吗？”珊米率先向他开炮。

　　林凯摇了摇头，一头漆黑的长发在灯光下反射出漂亮的光泽，“不仅仅是军队，我讨厌一切形式的争斗。”

　　珊米把下巴靠住自己的手掌心，眼珠子绕着他转来转去。

　　“噢，是真的吗？”

　　真是个做梦都难找的男人，如果天顶星人也都这样，他们恐怕早就在一块把手言欢了。明美却板着个脸，疑虑重重地瞪着珊米。

　　“战争创造不了任何东西！”林凯道出了他的观点，“最终的结局，除了灾难就是破坏！”

　　麦克斯却用非同寻常的方式直接向林凯发难：“你的意思是

　　说，所有的军人都有破坏欲了？”

　　瑞克再也忍不住了，他唰的一声蹦了起来：“恰恰相反，当初我正是因为喜欢灾难和破坏才没加人洛波特舫往『部队。”就算因此得罪明美，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也许这样反而更好。

　　在圣灵一般的林凯面前，骇人三重唱也不得不连连点头对他的论调表示同意。这时候明美赶忙出来干预，她担心这么争论下去事态会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嘿，大伙别剑拔弩张的！我们不是正在庆祝林凯回家吗？忙活了半天，我刚刚想起来一件事：电视台正在播放我昨天录制的一场歌舞表演。大家看电视好吗？”

　　这个提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如果说明美在SDF－1号的范围内不过是偶像和大众情人，那么在她的朋友和邻居中间，她就算得上是个女皇了。很快，电视屏幕上就出现了她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中央的身影。她身上穿着科斯汀·汉默斯贾尔德新近设计的服装，手持麦克风，样子相当漂亮。和其他演员不同的是，她更倾向于把麦克风当作一种道具来使用。

　　小白龙饭店里的人群喧闹起来，他们又叫又跳，跺着脚吹起了口哨，那气氛就像在开现场演唱会。瑞克仔细听了听，辨认出了几句歌词。

　　“我一个人度过了许多口了

　　只为了追寻一个梦想……”

　　突然，娱乐节目不正常地中断了，屏幕上出现了锯齿状的干扰条纹，接着，柯尔特·冯·弗特斯皮尔的影像取代了明美。

　　SDF－1号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冯·弗特斯皮尔，他是SDF广播电台的播音监督员，他同时还是惟一能够在摄像机前戴着墨镜录制节目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他的突然出现像是某种征兆给整个屋子里的人带来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不正常地插播声明或是新闻通常意味着太空堡垒又出了什么麻烦。

　　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如同注册商标般的黑墨镜，因此大家有时候就称呼冯·弗特斯皮尔为“黑人”。今天，这个“黑人”再次头戴耳机，冲着面前乱莲蓬的一大堆麦克风喊话了，他的声音盖过了周围的背景杂音——这种杂音的来源只有两个，不是战舰内部的通讯中心，就是电视台的频道控制中心。

　　“现在，我们暂时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插播一则非常重要的新闻通告。“

　　小自龙饭店里立刻充满了愤怒的抗议声。大家都觉得回家了，安全了。他们此刻最想看的就是明美的节目，他们再也不要听到任何与天灾人祸相关联的事情。人群大声呼喊着，想让明美的节目早点恢复播出。

　　“在刚刚结束的协商会上，”这个家伙继续说道，“亨利·格弗舰长透露了最新的官方消息，飞船上所有幸存者的离舰请求已经被彻底否决。”

　　在冯·弗特斯皮尔翻到第二页讲稿的时候，大堂里出现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突然一个老妇人大声喝问：“他刚才说什么？‘否决’？难道这意味着我们就得一直待在这儿？那我们还得待多久？”

　　还有不少人也在纷纷抗议，但大多数听众还是用嘘声向地们示意，听听“黑人”还有什么话要说。

　　“今天，我们还从传闻中得知，战舰的某些高层军官透露，拒绝登陆的命令只是暂时性的。”

　　一个穿着棕色运动衣的家伙朝着屏幕挥舞着他的拳头高声叫喊：“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地球，可他们却还要我们待在这条巨大的破船上？”

　　一个红头发的妇女牵着吓环了的小女孩，女强的连裤童装上还绣着太空堡垒防御军的标志。她悲号道：“我们还要再忍受多少的苦难？这段苦日子何时才是一个头啊？”

　　人群中愤怒的喊声此起彼伏。“对，得叫他们给个说法！”一个身穿黑色T恤衫的男人吼道。

　　这时，电视台的“黑人”主持又把节目切回了预先编排的歌舞表演——舞台上的明美展现出胜利般的表情站在聚光灯下，表演刚好结束了。

　　“——永远在我身边！”

　　屏幕上的明美向大家鞠了个躬，然而饭店里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吹口哨。

　　琪姆低声说道：“他们花了那么多功夫准备，怎么会选在这个时段播送坏消息？”

　　麦克斯和瑞克交换了一个迷惑而又担忧的眼神：她到底说了些什么？

　　珊米咽下一口唾沫。“瞧，他们显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结果。我只希望它最终不会酿成一场大规模的叛乱！”

　　穿棕色外套的男人又说：“嘿，你们看，这边坐着几个军官，我看能从他们嘴里问出点什么东西！”

　　不少人都被这个想法打动了。不过几秒钟，五个太空堡垒防御军军官就发现，他们的圆桌已经被人群包围了。

　　那个穿棕色外套的家伙在瑞克面前摇尾着拳头，“别磨蹭了，中尉！快告诉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瑞克和大伙一样，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一着急就口吃起来：“这个，嗯，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够了！”丽莎大喝一声。“马上给我退回去！你们竟敢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才把你们安全地送回这里！还有很多军人，他们都死了！”

　　听了这些话，有些人犹豫了一下，但穿棕色运动服的家伙和其他几个人并不买账。

　　“那你又想怎样，叫老子感激涕零吗？”他冷笑了一声，“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个SDF－1，我们会失去原先拥有的东西吗？要不是SDF－1，你们现在能把我们像囚犯一样关在这里吗？”

　　他猛地出拳往桌面一击，骇人三重唱赶忙向后一闪，她们被吓坏了。

　　“怎么样？我只想要·个明明白门的答案！”

　　丽莎想再试一次，她更加冷静了，“这不过是个临时举措罢了，请你们再给我们一点时——”

　　他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又想耍什么花招，还是以前老一套的承诺和保证吗？你们撒的谎，我们早听腻了！找们讨厌像罪犯一样被关在这儿！现在，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命运！”

　　不管这个穿棕色运动服的家伙是谁，他绝对是个挑拨是非、聚众闹事的天才，他几乎已经鼓动了在场所有的男人和一些女人，让他们追随着他为公正和他们自身的权利而战。

　　而令丽莎苦恼的是，她知道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正当的，而且她的父亲也要为麦克罗斯城的幸存者所承担的痛苦负起一份主要责任。

　　有些多事者喊了起来：“为什么不和他们做个交易？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家伙抓起来，逼迫他们让我们离开飞船！”

　　丽莎站了起来，她一个一个地望着同伴的眼睛，“我们走。”

　　一个缺了半个大门牙的家伙把他的大手拍在她肩膀上，“别走！”

　　她瞪着他，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你最好还是躲远点。”

　　可他却不松手。

　　“坐下！”

　　可另一只手却靠近了他的肩膀，“行了，我受够了。”

　　是麦克斯·斯特林。瑞克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走向丽莎，但是他没能赶在前头，而就在一转身之前，麦克斯还坐在他身边。他到底怎么干的，是移形换位吗？

　　麦克斯的语调还是那么温和，但他脸上已经浮现出一种紧张感，这种表情瑞克只有在空战中才看到过。你最好小心点，坏蛋！瑞克在心里对这个缺了门牙的家伙说道。

　　“把你的手从她身上挪开，马上！”

　　麦克斯的话音刚落，那个家伙就朝他抡起了拳头，尖叫着：“给我闭嘴！”麦克斯往下一蹲，但幅度并不大。瑞克以前就见他使过这招。麦克斯令人吃惊的反应速度和神经灵敏度使他能够在几分之一杪内完成不到一英寸的精确位移。

　　麦克斯避过了对手笨手笨脚的直击，给了他一个左勾拳，痛痛快快地正中他的脑袋。他跌跌撞撞地往后退了几步，终于瘫了下来。

　　聚集的人群现在已经成了乌合之众，看到眼前的情形，他们就把矛头都指向了麦克斯，准备向他动手。

　　麦克斯瞪着他们，表情却相当平静，“你们最好还是躲远点。”

　　有几个家伙尖叫着“把他打倒”，而在另一边，瑞克却发现他已经无法靠近麦克斯，这帮暴徒也朝他围了上来。

　　一个穿绿色翻领毛衣的家伙发了疯似的从左边冲上来。瑞克向下闪开，接着直起身子从下往上地用力一击，把他打回了人群。又有两个人靠近他，他们左右摇晃，想迷惑他的视线。瑞克又避开了，往后退了两步。

　　麦克斯正和一个肌肉发达的小青年较劲，他力气很大，但打得毫无章法。麦克斯绕到他身后，抓住了他的手臂，接着拳头就像火炮一样击中了他的下巴，把整个人都打飞了。这个家伙的舌头仍然完好无损，如果运气差一些的话，这一下子完全可能让他的牙齿把舌头嚼烂。

　　大块头四脚朝天地撞上了一张桌子，桌面翻倒下来，砸在他的脑袋上，接着他也一屁股滑到了地面。

　　就在这个时候，林凯既不动手帮她堂妹的朋友，也不离开这个乱纷纷的场合。瑞克在紧张的格斗中掉过头瞥了他一眼，只见林凯像一尊石像，大马金刀地站在原地。

　　瑞克短促有力的出拳击中了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的胸部，阻止了他的前扑，接着又一记左摆拳把他打退。

　　两个VT战斗机飞行员打得相当顺手，可越来越多的人急切地想要淌一淌这股浑水。在战圈的外围，丽莎和骇人三重唱也在尽力帮忙。当然，还有不少人把自己定位成旁观者，因此没有参与对两名飞行员的围攻。要知道在脖子上挨一记手刀或是被踢中膝盖骨可不是闹着玩的。

　　尽管如此，他们俩被打败的几率却在不断增加。他们既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也无法夺路而逃，瑞克和麦克斯明白，也许胜负的天平很快就会倾斜到另外一边。已经不可能了，人群的怒喝声越来越大，根本无法平息，他们还会继续打下去。

　　瑞克曾经接受过良好的徒手格斗训练，他的体格也相当强壮，而麦克斯·斯特林却像一道释放出来的闪电。麦克斯挡住敌人的拳头，同时紧紧地锁住对手的手臂，把他抛了出去。而另一个家伙却拳打脚踢地冲向了始终漠不关心地看着这场搏斗的林凯。躲在他身后的明美发出一声惊叫，窜到他前面替他挡这一拳。

　　林凯甚至没有动一下脚。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弯下腰侧到一边，然后再用手托了一下，这个不幸的家伙就飞到了半空，摔到离他堂妹和他自己很远的地方。

　　这个家伙飞到了刚才被大块头撞翻的桌子上，把它撞得粉碎。林凯发出的这股神奇力量像是早有预谋一般让他脸部着地。

　　两个同伴赶忙跑过来扶他。“你没事吧？”其中一个问了个相当白痴的问题，他怎么看都不像没事的样子。

　　这个闹事的家伙木然地抬起了头，“这家伙是谁？他真是太厉害了！”

　　“他的名字叫林凯，”另一个家伙说道，“不过是走狗运罢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站了起来，“我去修理修理他。”


 第十五章

[image: 02]




　　“关于你的朋友林凯，我要告诉你一点别的东西，”麦克斯说，“也许的确对军人有看法，但他绝不是个和平主义者。对此你怎幺看，甘地会使用螺旋飞腿踢人吗？”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林凯平静地站在原地等待着。

　　“不！不！”丽莎看见他们向他逼近，呼吸不禁急促起来。这和殴打温和的卡尔·雷伯有什么区别？太过分了！不过眼下她什么忙也帮不上，在外围人群的围攻下，她和骇人三重唱能做到的仅仅是自保而已。

　　事后，瑞克开始怀疑麦克斯·斯特林早就看穿了事态的必然发展经过——至少他猜中了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他才故意把一个家伙抛向林凯。从他极端低调的处事方式出发，麦克斯确信瑞克一定会觉得他的想法是荒谬的；但是恰恰相反，在和敌人的战斗中，瑞克反而倾向相信麦克斯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道理。

　　被丢过去的头两个家伙都摔了个七荤八素。林凯几乎还站在原地，他轻蔑地用脚把他们拨到一边，避过了他们的大块头，接着耍了个花招，用最基本的铁肩靠把他们弹飞出去。

　　不少人小心翼翼地靠近麦克斯和瑞克，生怕再挨上一下厉害的，可这一击把他们的注意力都转移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围上了林凯。

　　明美的堂兄似乎早就选中了大堂的一块有利位置，但他似乎仅仅注重于防守——但这显然不是出于偏好，而是为了重视自己的意志和技艺。当然，这场搏斗似乎没有多大的挑战性——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他的动作包含了不少合气道的招数，还揉合了一些摔跤术、柔道、气功，还有许多瑞克不曾见过的招式。不到情况紧急，他绝对不会出脚，可只要他一踢腿。在他身边的地面上肯定会留下别人的牙齿和血迹。

　　林凯同时抵御着来自几个方向的进攻，却没有防备一个家伙瞧瞧靠近了他的后背。恰好丽莎看到了这一幕，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感觉：他事先一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可他仍然选择承受这种痛苦，仍然愿意受到伤害，也许这也是修炼的一部分。

　　那个彪形大汉伸出手臂从后而勒住了林凯的脖子，另一个家伙狠狠地朝他脸颊上打了一拳头。可林凯却没显露出多少疼痛的表情，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行云流水一般挣脱了敌手对他的控制，朝刚才揍他的家伙一个侧踢，把他踹倒在地。

　　接着林凯旋转了半圈，用最平淡无奇的拳法从下往上顺着刚才卡住他脖子的家伙的大脸就是一掌。这个家伙向后倒退了几步，脸上渗出红色的血迎，但伤得并不如林凯想像中那么重。这下林凯可真的发火了。

　　林凯分担了不少原本属于瑞克和麦克斯的压力，因此他们俩又逐渐占据了搏斗的主动权。他们时不时地同时出手，配合得相当默契。在严密的防守面前，任何人对他们的进攻都已成为一场微不足道的小型打斗。人群开始缓慢地向后移动，大多数人都知道离这几个人远些对自己比较有利。

　　而林凯却像一阵旋风，他跳起来又蹲下去，接着又使了招螺旋飞腿，但始终不曾放弃自己所选的位于小白龙饭店大堂中央的防御地带。他起跳的高度令人难以置信，踢腿的威力也相当惊人。

　　他扭住对手的手腕顺势一压，把他的脑袋顶在从相反方向攻过来的另一个家伙身上。

　　他的身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神奇的武术为林凯书写了第一篇在SDF－1号上的传奇故事。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场群殴中，他最多只和对手过上一到两招就能把对于摆平，即便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也不过三招而已。

　　有一次，瑞克抛开一个试图戳瞎他眼睛的恶棍，可他的动作太快，手关节还是打中了瑞克的脸，血流了下来。他转过身，看见林凯跃到半空，用的他左脚弓扫掉了另一个家伙。

　　瑞克抹去嘴角的血迹，“嘿，林凯！你干吗不好好教训他一下？”

　　瑞克继续打他自己的架，可林凯却没有回答。但他现在想知道的是这个VT战斗机飞行员到底懂不懂开玩笑的深浅——这场不和谐的暴力之争破坏了他内心的和谐，这让他多少有些心烦。

　　这场殴斗并没有持续到他们想像的那么长时间，起码再没有人敢上来挑衅了。

　　瑞克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大口喘着粗气，他全身酸痛，精疲力竭。

　　麦克斯斜靠在墙上。也喘个不停。血从他被打肿的脸上渗了出来，嘴唇也破了，肋骨开始隐隐生痛——刚才有个家伙用膝盖朝他这里顶了一下。

　　丽莎和骇人三重唱站成一排看着被打倒后即将送走的闹事者。她们在做一些简单的伤口处理工作。面对这些像是睡熟了的家伙，她们显得非常冷静。而林凯仍然大马金刀地站在他刚才选中的地段上。这是他家开的饭店，他就站在大堂中央。

　　“你没事吧，瑞克？”麦克斯呼了口气。

　　瑞克累得什么都不想干，只是缓缓点了点头。他舔舔嘴唇，好像牙根有些松动。这时他突然有些害怕：SDF－1号上制定过一些不可更改的法令，这一次这么多的平民和现役军人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群殴了这么长的时间，不知道会怎么收场。

　　这些条令中有许多细则都是关于“不得与市民进行争斗”的。

　　瑞克认为格罗弗对这一点似乎有些过于执著，现在，亨特中尉又把问题放到了宏观范围：在太空堡垒上上下下所有乘员都收听了“黑人”的临时通告之后，又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态？

　　他突然意识到，如果SDF－1号能平安无事地度过今晚，那可是天大的运气了。

　　丽莎和骇人三重唱拍了拍手上的尘土。闹事受伤的人马上就会被送走。她们向负责护送的人员交待了一些最初步的救护常识。

　　而对于瑞克来说，他根本没把这些家伙当回事，他和麦克斯，甚至林凯都离开了现场。

　　明美紧紧地盯住林凯，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星星、爱心和鲜花。

　　“哦，林凯，我真为你感到骄做！你还好吗？”她伸出手臂绕在他脖子上。

　　林凯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略微把声音软化了一些：“嗯哼。”

　　“‘还好’？”瑞克朝地上吐出一口淤血，懒洋洋地窃笑起来。

　　麦克斯站直了身子，奇怪地盯着林凯，“他们几乎碰不着你。”

　　林凯却低头看着地面，神情仿佛一位端庄的少女。

　　两个并肩作战的伙伴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他们一同战斗一同流血，获胜之后也彼此相帮互助。其中一个忍着痛把受了伤的手抬到胸前，擦去被打破的鼻子上的血迹，有些不情愿地说：“他是和我交过手或屉见过的人中间最厉害的。真的。”

　　“是啊。”麦克斯，斯特林若有所思地回答。“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移动步法。真是不可思议。”他回想起林凯的打斗过程，瑞克则忍着疼痛站稳了身子——一旦剧烈的殴斗再次开始，他们然可以帮他的朋友一把。

　　麦克斯突然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和他的风格不太相符的事：它很危险，因为它相当尖刻地揭示了事情的本质。质朴无华的斯特林真正的风范其实被藏在他内心的深处。

　　麦克斯只是静静地站着，他注视着林凯，林凯也看着麦克斯。

　　片刻之后，麦克斯说道：“虽然你并不喜欢战争，但你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战士。”

　　他们俩互相打量着对方。

　　一边是戴着眼镜，心平气和的麦克斯，他禀赋过人，更有着奇迹般的协调性和速度，再加上他对万事都略显谦卑的态度已经成为洛波特战斗机飞行员中的传奇人物。除了面对恶势力的危险，他始终那么低调以及温和。麦克斯用平静而又真切的方式地点出了林凯的本质，这要比林凯本人还要高明得多。

　　另一边则是林凯，他似乎早已游离于世俗动机和疑虑之外，他不可思议的武术技艺正反射出他对精神世界一心一意的追求，人们追寻他，甚至迎合他，他们认为他已经超越了世上所有肤浅的表象，他们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他的注意和赞同？渴求他的友谊吗？可这些他都没有，更谈不上如何给予了。

　　然而大多数人对这种东西的渴求却超出了任何其它的事物。林凯的天赋在于刀枪不入的冷酷，这使得他更加接近一个超人。当然他这么做有一个可怕而又艰难的理由，这个理由把他身上最优秀和虽为恶劣的本质结合在一起。

　　具有一定武学修养的人就能从他身上看出一些征兆：除了最想得到的事物，他已经掌握了所需要的一切。他的内在情感被意志力所压抑，他天赋中阴暗的一面被压抑下去了，外部的争斗其实算不上什么挑战，只不过肉体格斗而已，应付起来易如反掌。

　　这些都使得他成为一名完全屈从于传统价值观念、毫无畏惧感的超能战士，与此同时，在他的内心却有一场永不休止的战争在延续。

　　那天晚些时候仍然待在小白龙饭店的一些人在事后很肯定地说，在麦克斯和林凯之间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这种裂痕如同夏日的闪电或是将两大块临界物质紧紧靠在一块时放出的炙热的光和火焰一样明显。

　　然而林凯却垂下眼皮望若地面，很温和地说：“我想，我不过是做了一些非做不可的事罢了。”他抬起头，看着一个被他打翻在地的人，“非常遗憾。”一小滴血从他嘴角流下来，滑到他的下颌上。

　　明美显然要表现出对林凯无微不至的关怀，可丽莎却抢先走上前去。手里捧着一条洒过香水的、折得相当雅致的手绢。就在两分钟以前，她还用一张椅子打倒了一个试图偷袭林凯的家伙。

　　“你流血了！这个也许可以派点用场。”

　　他赶忙躲开，那神情仿佛手绢上带有瘟疫病菌似的，可他的语气还是那么温和，那么有条不紊，“不劳费心。我不会接受来自你们这些人的任何帮助。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

　　她黯然道：“我明白。”

　　明美立刻发现了这个出场的机会，她一定要好好利用。她从丽莎尚未合起的手掌中抓过那条手绢，“说的没错，林凯不喜欢和现役军人打交道。”

　　丽莎凝视着地面，她的脸颊出于愤怒涨得又红又烫，她希望自己的面色变得不是那么明显。现役军人？

　　“还是我来吧。”明美说道，她擦拭着他脸上的伤口。

　　林凯被弄疼了，“嘶”的叫了一声，“你就不能轻一些吗——很疼呀！”

　　她急促地吸了口气，“哦，林凯，真对不起！”

　　拳打脚踢对他来说都算不了什么。

　　“到底他是真疼还是我脑子有毛病？”麦克斯低低咕哝着。

　　瑞克耸耸肩。要不是他刚才亲服看见林凯如何修理那些个闹事的家伙，他一定会认为明美的堂兄是个没用的娘娘腔。

　　如果这只是做给大家看的，那效果可真是棒极了。舰桥兔宝宝们已经表露出对林凯的同情。为了不让海因斯中校再惹他心烦，她们中间甚至有人拿了个东西准备暗地里捅捅她。

　　明美有些恼火地盯着其他女人，尽量把身子挡在林凯前头，眼光里明显有些嫉妒，麦克罗斯小姐像是拥有自己私有财产一般揽着她堂兄的手臂。

　　瑞克看了看麦克斯，感觉到前额的肿包和各种创伤带来的疼痛感全部夹杂在一块。“麦克斯，如果你问的是我，那么答案绝对是肯定的！”瑞克告诉他说。

　　阿卓妮娅，天顶星舰队的指挥官和领主，正在那条长达十四公里的旗舰的指挥部里研究当前的战略态势。

　　事态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她知道证明她能力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恒星般耀眼的大好时机！一旦她击败了这些走了狗运的微缩人，整个宇宙就是她的了。最高指挥官又怎么样？最终他也将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上。再见了，多尔扎！”

　　也许，她会成为一名新的洛波特女统治者。其他敢于玩这种致命游戏的家伙注定都会失败，没人能比得上她。对此，阿卓妮娅信心十足。

　　可她现在并不怎么高兴。不管怎么说，突然被告知凯龙这个疯狂的战争天才再度违背了她的命令绝不会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阿卓妮娅从舰桥御前宝座般的指挥官大椅上站了起来——据她自己吹嘘，这条战舰经历过炮火考验——愤怒的火焰燃遍她全身，这一刹那，她感到自己就是天神，她拥有摧毁整个世界的力量。

　　事实上，阿卓妮娅也的确如此。

　　“什么？你是说凯龙又一次违反了我的命令脱离预定阵型？”

　　负责通讯的军官明白这种腔调意味着什么，她立刻做出谦恭的样子，向她叩了个头。“是的，指挥官。”

　　她的身高超过五十五英尺，在女性天顶星人当中算是少有的高个子，男性化的短发被染成蓝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毫无意义的流行时尚感兴趣，也许这不过是她下意识的行为罢了。

　　她的眼睛充满异国情调，但却看不出一丝真诚。这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是她超越同龄人到达天顶星指挥阶层高峰的强力武群。

　　“知道了。”她冷冰冰地说。

　　“是，指挥官。”通讯官最迅速而又感激涕零地退了出去。在天顶星人的习俗中，斩杀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约定俗成也是天顶星人最基本的指挥体系的一部分。真幸运，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通讯官感到非常高兴。

　　而此刻的阿卓妮娅却早已彻底地把这个信使从她的脑海中清除了出去，她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手头急待解决的问题上。

　　她从技术读数和图示得知了她需要了解的全部细节：

　　这个幕后黑手，他从自己声名狼藉的第七机械化师带出了一支突袭部队。根据洛波特裂变系数分析，部队的主要袭击力量是他自己的旗舰，他们正以极高的速度朝那艘被微缩人偷走的战舰着陆点进发。

　　阿卓妮娅几乎是有气无力地触了触一个开关，屏幕上立刻显现出来自凯龙旗舰上的炮火轨迹和离子光束。战舰最外层的部分显露出明亮的红色，他正冒着被强烈的摩擦力损毁舰体的风险，以异常疯狂的角度和速度冲向地球大气层。

　　根据她以往的经历，阿卓妮娅知道凯龙和他的突袭部队此刻就像火炉里高速行驶的过山车，他们能否安全进入大气层完全就靠这一两分钟之内的运气了。

　　真是个鲁莽和任性的家伙！他对来自外界的任何批评和干涉都不屑一顾。这就是天顶星人。

　　阿卓妮娅重新在她的大椅子上坐定，用拳头支着下巴，“凯龙，你在这个时候蹿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呢，嗯？”

　　她甚至有些嫉妒了，她在为自己不能亲自参加战斗感到遗憾。能够把凯龙纳入自己的帐下，她的战斗一定会精彩异常。血流成河——只有征服，才是最无尚的光荣。

　　在以前的冒险经历中，凯龙的攻势曾经在最后关头被布历泰的人工干预所制止。尽管凯龙本人反对执行这项撤退，但他的所有部队还是被撤回了后方。在此之后，凯龙显然采取了新的措施防范此类事件再度发生。

　　现在，地球上的凡夫俗子们都可以听到凯龙舰队发出的万钧雷霆了。

　　阿卓妮娅的眼珠子转得像端一样快，她要抓住机会，她还知道自己绝对不能顾此失彼。如果幕后黑手获胜，作为舰队指挥官。她当然可以获得荣誉；可他万一要是败了，而且不幸撤回或者愚笨到敢于返回主力舰队，她就可以心满意足地亲手处决他。

　　阿卓妮娅对这种想法相当满意。暴力和死亡，还有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就是驱使天顶星人服从的动力。看来凯龙这个家伙是越来越有趣了。

　　阿卓妮娅得意地盯着显示屏。她的表情就像一只得意的猫。无论是为他授勋还是砍他的脑袋，二者都是阿卓妮娅乐于去做的。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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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缩人就在他的面前，可无论他怎么做都会遭到来自天顶星人的诅咒和唾弃。然而禁忌的事物本身却对凯龙具有强烈的诱惑力，当然在我看来，其中还包含着某些类似微缩人的行为方式的因素。他感到这一切极度的诱人——这并不说明他的懦弱，事实上那只是他充满感性的表现。

　　还有谁会怀疑凯龙对他们的厌恶和仇恨，以及对他们的存在的难以忍受呢？

　　                                ——格雷尔，凯龙的副指挥官





　　尽管多次接受过此类训练，但她仍然没有丝毫轻松的体会，唐娜·威廉是军队特别招聘来的技术员，她负责在珊米下班的时候接替她的职责。此刻，唐娜正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让嗓音发颤。

　　她的手指紧紧扣着控制台的边缘，她是那样用力，甚至觉得自己能把金属的桌面拗弯。“格罗弗舰长，发现一艘身份未经确认的巡洋舰级太空船，它正以七马赫的速度向我舰逼近。”

　　她就是那个曾经被克劳蒂娅斥责为白日做梦的家伙。可现在的她于得很卖力，而且老练多了。在格罗弗手下，她学会了大家都能够学到的东西；同样，她的努力也有了收获，如今她已经证明在自己的岗位上完全有能力经受地狱之火的考验。从各方面看，她已经具备了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所有技能。

　　唐娜没有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可格罗弗高大的身躯却突然出现在她身旁。他把烟斗朝自己的鞋跟敲了敲，清理干净残存的烟丝，下令：“继续监视。”

　　“是，长官。高度，一万二千。”唐娜面前的战术显示屏照亮了舰桥一角。就在这非常的时刻，整艘战舰仿佛都陷入了沉睡。

　　但这并不能作为任何人推卸责任的理由。在最危急、最重要的事件中保持绝对冷静，做到晴空响霹雳而心不惊才是战争意志力的最高表现。而在SDF－1号舰桥上服役的人们大多都具备了这一超乎常人的素质。

　　一旦你全心全意地投入，就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过去在校期间，唐娜就培养了绝不出错的好习惯，如今在格罗弗、丽莎·海因斯和克劳蒂娅·格兰特和其他的人的指挥下，她更加严谨细致，没有出过丝毫差错，

　　即便以SDF－1号的苛刻标准衡量，唐娜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她在各个环节都可能出差错的情况下仍然做到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一万一千。”地及时更新着数据，“如果它仍然保持当前航向，它将在与SDF－1号成3－2－5相对角度的十英里处与我舰相遇。”

　　不可能有别的解释，麻烦来了，战争再度降临在他们头上。也许和平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变为现实的奢望，现在不正是这样吗？可格罗弗宽大的手掌却轻轻拍在她的肩膀上。就在她招呼其余成员迅速来舰桥报到的时候，她能感受到一股无穷无尽的沉着和冷静从他的掌心传到自己身上。

　　“进人B级战备状态，并用密码通讯立即向地球总部汇报！谁要是知道海因斯中校在哪儿，马上给我把她叫到这来帮忙！还有谁，给我传令叫魔鬼中队和骷髅中队待命，随时准备紧急起飞！”

　　船员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而舰桥上仍然安静得像一只走时精确的手表。

　　格罗弗告诉唐娜·威廉“干得不错。每隔十五秒给我报一次数字，明白吗？如果你发现我没注意听，就到我跟前汇报。”

　　他转过身走开了，每个岗位都响起了战斗警报，SDF－1号的舰桥上乱成一团。战锤式导弹、德卡式导弹和天蝎式导弹做好了发射准备，主炮也开始充能，所有的次级炮位已经就绪，变形战斗机中队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可以起飞。

　　唐娜看了看屏幕。准备第一次向格罗弗舡报读数。就在一年以前地球人和天顶星人初次交战后的太空跃迁中，她的家庭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如今，她的父亲已经成为紧急事件处理小组的专家，母亲则负责指导EVA的精英中队，而她的哥哥，魔鬼中队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却在土晕光环的闪电战中阵亡了。

　　这正是唐娜恪守岗位的原因。既然外星人能够跟着SDF－1号来到地球，那他们就会跟着SDF－1号到其它任何地方，他们会一直纠缠着这艘飞船和船上所有的人，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这样或那样的解决。当然，外星人似乎始终不曾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SDF－1号的船员永远都不会投降。

　　不管怎样，战争又开打了。这次恐怕连天顶星人都不知道自己抓住了绝佳的时机：地球人遭到来自他们自身种族的打击——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来自于意志力上的沉重打击，这正像把贵重的金属放置在坩锅上焚烧一般痛苦。

　　也许还不止如此。

　　在茫茫无际的阿拉斯加地底的大型指挥中心，接线员正冲着话筒喊话：“得到证实，敌舰仍在下降，长官。需要联络K－32和R－56区域的布拉沃吗？”

　　值班的负责军官瑟鲁克斯准将向前倾了倾身，睁大眼睛盯着巨大的显示屏，“你敢肯定吗？你能保证这艘飞船是敌舰？”

　　“毫无疑问，长官。”

　　瑟鲁克斯站了起来，推了推他的军帽。指挥部最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超级大炮现在还无法开火，即使它马上就能运作，飞速逼近的敌舰也不在它的射击角度之内，可是要等到星罗棋布的碟形卫星网络全部就位以技超级大炮的定向和弹药问题也都得到解决。一切都太晚了。

　　瑟鲁克斯开启了紧急通讯频道。他确信在这种情况下，统管一切的最高委员会应该会重新考虑应对方案。不过他现在能够接通的只有赫伯特将军和朱可夫元帅。

　　“……而且敌人已经逼近了SDF－1号。”瑟鲁克斯很快结束了他简短的敌情汇报。

　　在屏幕之外，赫伯特正朝他眨巴着眼睛。“什么？你是说你没有执行第七十三号特殊指令？”

　　瑟鲁克斯失望地回答：“可是，长官，那是因为——”

　　“执行命令！”朱可夫喊道。在另一个屏幕上可以看到他的脸色相当红润。“立刻执行，否则我会亲眼看着你因犯下兵变罪行而被绞死！”屏幕上的脸又眨了眨眼。

　　这只会更加激怒他们，使他们发疯地攻击SDF－1号。而此刻的SDF－1就像一只趴窝的鸭子，几乎没有还手之力。瑟鲁克斯想继续解释，可他也知道赫伯特和朱可夫对这些情况和他一样清楚。也许他们正盼望这座太空堡垒被敌人彻底摧毁。

　　瑟鲁克斯准将强迫自己把思想从这个可怕的想法上移开。他必须执行命令。

　　他对负责开火的军官下令：“好吧，现在，执行第七十三号特别指令：立刻发射导弹。”

　　就在那几个军官受命开始执行操作的时候，他默默低语道：“上帝啊，请保佑我们吧。”

　　“我们正监控着所有基地的通讯信号，并对其作了自动记录。”克劳蒂娅向舰长汇报。

　　“很好。”格罗弗说。尽管和所有的操作程序相抵触，但他从未接到过不得私下监听上级军官通讯的命令。在这次危机中，他几乎没有机会能够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主动机。如果有个长着偶蹄、浑身泛着硫磺味的家伙①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舰桥，舰长很有可能会和他达成某种交易。

　　【①此人即魔鬼。】

　　克劳蒂娅关注地看了看丽莎。尽管面前的显示器上有大量物体活动的反应，但她却显得心不在焉。

　　“丽莎，”克劳蒂娅轻轻喊了一声，“丽莎！嘿，你没出什么事吧？一进舰桥，你的样子就有些精神恍惚。告诉我，是因为林凯吗？”

　　有一阵子，丽莎的表情就像只受惊的小鹿。尽管她早巳习惯最好的朋友对她的逗弄，但此刻却变得异常小心谨慎起来。“当然不是，克劳蒂娅，你自己也清楚。”

　　“嗯哼。”格罗弗轻轻哼了一声，在她们背后提醒道：“女士们……”

　　她们俩赶忙把注意力重新集中自己的工作上。克劳蒂娅格格一笑，而丽莎的两边脸颊却升起了恼怒的红晕。

　　琪姆却打破了舰桥里轻松愉悦的良好气氛：“舰长，地球总部刚刚发射了防御导弹。根据我们的仪器显示，截击导弹大约将在五十秒后和敌舰相遇。”

　　格罗弗坐吲了自己的椅子上。“五十秒。知道了。”就这么点火力，这些笨蛋想用它干吗？在天顶星人面前，常规武器根本就不起作用。

　　“变形战斗机马上准备起飞”他说。

　　失去了朗博士和SDF－1号，再加上地球轨道部队在天顶星人的第一次致命打击下的惨重损失，地球防御指挥部不得不重新装备利用传统技术研发的武器系统，这种情况直到超级大炮完工前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现在，地球甚至连VT战斗机都生产不了，因为大多数特种材料和能源引擎的复制都需要用到太空堡垒上的某些仪器。在SDF－1号返回地球的当天曾经出现几架向他们致意的太空堡垒防御军战斗机，但它们都只是外形和VT战斗机非常相像的普通型号罢了，目前地球最高委员会掌握的真正的洛波特武器不过是一小批铁甲金刚而已，毫无疑问，它们肯定被优先派驻到阿拉斯加执行基地的防御任务。

　　巨大的银白色的导弹从行星表面拨地而起。它们都是在不久前生产的，表面上还漆上了风筝状的三角形洛波特防御部队的标志。和洛波特技术的产物相比，它们显得十分原始。可是开火的命令既然已经下达，整个指挥体系就开始运转，并按照程序自动执行相关的指令。

　　在地球的大气层里，凯龙的大型巡洋舰飞行速度更加缓慢了。他甚至懒得躲避或者用炮火击落这些拦截的导弹。这些玩艺儿打在战舰厚重的装甲板上，除了轻微撼动船体和发出一阵巨响外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他喜欢好好地逗弄逗弄自己的猎物，他喜欢把大屠杀表演得像一场激烈战斗。

　　地狱一般的火焰冲刷着战舰的铁甲，并在它身后旋转呼啸而去，如同击打在杀人鲸上的浪花，丝毫没能起到破坏的作用。

　　在气泡形的舰桥指挥所里，凯龙心满意足地看着上上下下忙碌的人群。

　　格雷尔，他的副指挥官用低沉而又暴躁的喉音抱怨道：“凯龙，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反击？”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特立独行，尤其是和自己的下属有不同见解是件令凯龙开心的事情。在他看来，除了自己，所有的天顶星人都没有这种观念；只有少数人敢于当面称呼他为幕后黑手，但没有一个有过好下场。

　　“一个绝妙的主意，格雷尔！不过我们该对谁发动反击呢？”他的语气显然经过夸张，甚至带着几分浮华的气息。灰色的浓眉挤到了一块，他似乎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难道说，”他一字一顿地问，“实际上，这个星球并不是你的主要目标？”

　　凯龙帅气而又阴险的脸上掠过一抹肉食动物般的微笑，“你总算看出了点苗头。”

　　又一个光荣的胜利在等待着凯龙！该死的SDF－1号注定要被击沉，所有的一切都在朝最美好的方向发展。

　　“变形战斗机群，准许你们接敌。”丽莎说道，“自由开火。”

　　一群愤怒的VT战斗机如黄蜂一般拥向正在下降的外星人战舰，机载火炮里一渡一波地发射着亮蓝色的脉冲能量束，这是朗博士的又一项研发成果。

　　“SDF－1号呼叫地球联合指挥部，”丽莎发送着通讯信号，“我们的战斗机中队已经接敌。”

　　还是看我们的吧，你们这帮只会打洞的鼹鼠！她想道。

　　VT战斗机群越飞越近。久经沙场的老将们都知道如何躲避大型舰船的炮火，也知道哪里是它的薄弱环节。在最开始几个回合的穿越飞行中，他们只遭受了微不足道的损失，然而如果再这么下去，他们一定会承受更加严重的伤亡。

　　格罗弗正在思考一个在不久前刚刚发现的问题：敌群中明显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系，有时他们的立场甚至可以用“针锋相对”来形容，其中一派似乎由一个愚笨而又鲁莽的家伙指挥，这种作战方式明显带有他（或是她）的处事风格。

　　格罗弗料想的一点不错。就在敌人的巡洋舰逼近太空堡垒的时候，战舰的战斗机舱门打开了，敌机源源不断地从里面冒出来，很快就遮蔽了天空。为了这次作战，凯龙特地将他最好的战斗机械进行了混合编组。蜂拥而至的VT战斗机猛然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外形短小精悍，蛋形机身的三引擎战斗机：这是三重推进器的博图鲁歼击机，它的机动性相当好，非常适合空中缠斗。

　　不过他们仍然比不上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飞行员。VT战斗机的飞仃员们背靠着茫茫太海，在自己的星球上飞行。他们无处可逃，不用考虑是否该投降，也不需要任何作战计划——除了让这帮外星强盗为他们在地球大气层里待过的每一分每一秒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之外，他们什么都不用想。

　　“我接收到太量战术汇报和敌舰活动程度加强的读数，长官。”克劳蒂娅传达着最新诮息。

　　就在战舰外部，双方的杀人机器为了SDF－1号和人类的最终命运正斗得你死我活，一道道的光束和凶猛异常的交叉火力使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迎着SDF－1号上大型和小型火炮发射的猛烈弹雨，凯龙的巡洋舰缓慢地调整航向压低舰首向太空堡垒撞去。

　　格罗弗根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祈祷主炮发射成功上——主lB是根本不可能的，主炮的机械部分在重新进入大气层的时候遭受了异常严重的损伤，日前仍在维修过程当中，因此，要想打赢这一仗还得想其它办法。

　　越来越多的VT战斗机受命在飞行甲板上集结，瑞克的朱砂小队也在其中。战舰上所有的武器都在向入侵者开火，格罗弗简短地向工程人员下达命令之后就忙别的事情去了，他的话音里颇有些背水一战的味道。

　　SDF－1号发射的炮火对凯龙的战舰造成了比VT战斗机还要严重的损坏，但幕后黑手对此却毫不在乎，他只不过需要多争取一些时间罢了。他的巡洋舰从上方掠过，所有的武器同时开贝。两艘巨型战舰在短距离内开启所有武器对射，都给对方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与此同时，巡洋舰释放出更多的战斗机。天顶星人的战斗囊如同冰雹一般扑向SDF－1号。战斗囊和三引擎歼击机向飞船发射着超饱和的炮火，VT战斗机群也尽他们最大的努力调头拦截这批不速之客，但他们的数量远远少于敌人。即使SDF－1号能够撑得过这一关，各个战斗机中队也都会严重减员。

　　凯龙驾驶着他那艘威力无比强劲的指挥官型战斗囊，他盯着那片血流成河的修罗杀场，像个疯子般地笑了。

　　“继续开火，不消灭最后一个可怜的微缩人寄生虫，我们绝不罢手！”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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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不变的曼陀罗始终在上演。阴和阳——事物总是在好与坏之间不断转变。人类的背叛，天顶星人的几起违逆事件，还有，是的，还有外星人狂热的勇气——所有的这些都在那一天上演了。

　　                                 ——简·莫莉丝，《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者》





　　克劳蒂娅回过头朝格罗弗喊了一声：“一大群混合编成的战斗机正逼近我们的飞行甲板，长官。变形战斗机就快撑不住了。”

　　“叫朱砂小队做好准备，马上起飞迎击。”格罗弗干脆利落地下了命令。

　　丽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脑海里竟然浮现出瑞克的脸庞，她赶忙摇摇头，重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是，长官。”

　　瑞克和麦克斯的战斗机正在上升到飞行甲板的途中。哈，又轮到我们出动了……瑞克心想，这次又会死多少人呢？这帮天顶星人，他们全都该下地狱！

　　那么想见阎王啊？那么，就来吧，我这就送你们上西天！

　　克劳蒂娅正在汇报最新消息：“敌人在第三、第七、第九和第十六区域打开了很大的突破口。”

　　格罗弗喊道：“把战术机甲拉到甲板上。给我再彻底清查一次，让所有的民防系统机甲部队各就各位并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听候调遣！’’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话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格罗弗已经承认外星人的部队完全可能突破战舰自身的外部防御圈，攻进麦克罗斯城。

　　丽莎打了个寒颤，但她仍然显得那么沉着，那么充满信心。她一刻不闲地忙着自己的工作。“朱砂小队，请到三号区域待命，那里比较安全。你们将在这个区段等待新的命令下达。”

　　这块地域集中了太空堡晕外围相当数量的炮塔和导弹发射架，在格罗弗下令将它们分散调离之前，它们能给战斗机提供足够的保护。

　　“明白，”瑞克表示收到。

　　几乎所有的VT战斗机小队不是已经升空就是被送到了飞行甲板，但敌人并未因此而退缩。越来越多的外星人机甲投入了战斗，这是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力量。丽莎确信那艘巡洋舰肯定塞得满满的，里面装的全是战斗囊和战斗机！

　　她看见朱砂小队在战舰的外侧排成预定队型准备起飞。敌人的炮火在它们周围噼噼啪啪地炸个不停，蓝白色的光束烧焦了经过防滑处理的跑道表面，把战舰装甲打出一个又一个的大洞。

　　瑞克的声音又从耳机里传了出来：“嘿，海因斯中校，听得到吗？我们还得干掉多少架敌机才能迫使他们不再纠缠不休？一万架，两万架？要么两百万还是多少？给个数吧，我想你该知道的。”

　　一道光球突然打在他所驾驶的VT战斗机旁边，差点炸得他粉身碎骨。她甚至能听见那一声剧烈的爆炸，还有从通讯系统里传来的对外星人恶毒的诅咒：“你们要遭天谴的！”

　　丽莎朝四周望了望。“待在原地别动，”她不急不慢地说，可自己的皮肤却感到一阵冰凉。她心脏也跳得飞快，紧张的情绪甚至传遍了她身体每一处地方。她看了看显示屏，觉得精神有些恍惚，也许另一发炮弹不久就会招呼到他身上。

　　“等待……进一步命令……”她尽力把话说完，面前却浮现出瑞克的脸。他正坐在战斗机驾驶舱里，突然他又变成了卡尔·雷伯——也许不是，那是林凯，不是吗？她这到底是怎么了？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一个下级军官——他只不过是战斗机部队的小队长罢了——他自说自话，要求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履行义务的方式。

　　“看来，我得把所有的飞机都带出去，要不然就太晚了！”瑞克当机立断。这句话与其说是讲给丽莎听的，倒不如说是自己根据局势所做的决定。“好了，朱砂小队，跟我上！”

　　就算负责滑车和弹射器的船员们能冒着猛烈的炮火照常工作，他们也没时间再搞弹射起飞那一套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进行正常的地勤作业，更何况许多勇敢的人已经牺牲在甲板上。

　　VT战斗机跟在瑞克身后呼啸着冲上蓝天，他们的引擎发出尖利的嘶吼。只有洛波特技术才能带给他们充沛的动力以达到足够的速度在有限的飞行甲板上成功起飞。瑞克的VT战斗机怒号着扎入天空，麦克斯和贝恩还有其他飞行员紧跟其后。

　　即便如此，他们也未能全部及时脱离险境。第五架VT战斗机在爬升的时候被打了个正着，一头栽倒在飞行甲板上。由于消防队员全部被派往别处执行紧急任务，这架坠毁的飞机无人照看，火势迅速蔓延开米。从这次爆炸的规模来看，那名飞行员转眼间就已死于非命。

　　然而飞行甲板必须迅速得到清理，以便后续战斗机升空；如果经过一天的激战，这群变形战斗机还能够平安返航的话，最终的着陆作业也需要一块平坦的飞行甲扳。莫伊拉·弗林是位勇敢的滑车指挥官，她爬进一架大型货运车，勇敢地冲到火焰和VT战斗机残存弹药的爆炸范围内扑灭了敌人点燃的熊熊烈火。她把战斗机的残骸拖到飞行甲板的边缘，把它推进了大海。

　　亲眼看到朱砂小队惊心功魄的升空过程之后，丽莎差点控制不住自己。还有许许多多的重要事情等着她来处理，但她却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上天，请保佑他平安无事吧！可在她的脑子里，瑞克的脸却和卡尔，还有林凯重叠在了一块……

　　在飞行甲板上站立者一架原本配属于战术部队的大型角斗士攻击机甲。它和铁甲金刚有很多相似之灿，但体积略小，各项指标也稍逊一筹。它装备在前胸的火炮、导弹发射器和激光武器都在猛烈地开火。突然，它发现自己被五架几乎同时降落到甲板上的战斗囊所包围。它立刻被炮火轰上了半空，两名操作员几乎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被夺去了生命。

　　越来越多的战斗囊开始若舰，胸甲上的重型火炮四处瞄准，某些特殊的型号还装备了导弹发射架和离子火炮等进攻武器。

　　又有两架角斗士型机甲赶来填补防线上的缺口，勇敢地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同伴建起了一堵炮火构成的围墙。这些机甲的乘员和任何人一样热爱生命，但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守护着自己的飞船和他们的星球。他们向敌人猛烈地发射着链炮、导弹和激光。

　　战斗囊依然在逼近，直到地球人的机甲进入它们的火力范围。

　　又一架角斗士被打倒了，它的全身立刻笼罩在一片黑烟里。

　　此刻，第三架角斗士也耗尽了所有的弹药，但它仍然针尖对麦芒地和一架敌人的战斗囊对峙着。

　　就在战斗囊向它开火的同时，角斗士机甲也行动起来。它挥舞起一只金属巨拳，把天顶星战斗囊的胸甲下部打得像泄了气的皮球。角斗士向下一蹲避开了敌人的袭击，而那架战斗囊却飞到甲板远处地势稍高的地方，撞得稀巴烂。

　　这架失去了任何武装的太空堡垒防御军机甲和第二架战斗囊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搏斗。但那只战斗囊却像一只巨型蝗虫高高地跃上半空，所有的武器都对准了角斗土猛烈射击。角斗士终于坍塌下来，最后被炸成一个大火球。

　　瑞克又瞄上了另一架以前从来见过的飞机。这是一种小型的、恶鹰般高速运动的博图鲁歼击机。它射出了一串毁灭性的能量弹——这是它装备的武器之一——但敌人的飞行员准头实在太差。在朱砂小队长的炮火追击下，它很快就成了一颗着了火的彗星。

　　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战斗机绞杀战。围绕着太空堡垒这么一块狭小的区域，双方的战斗人员都进入比以往更加疯狂和歇斯底里的状态。因为作战范围有限，战机飞行的速度要比平常慢得多，可供飞行员机动的空间也比以往苛刻，决胜的关键往往发生在几分之一秒之间。

　　双方的战斗机在空中相遇，飞行员也各自捉对厮杀，彼此交错在一块。为了甩掉咬在自己身后的敌机，他们经常错过自己的猎物，甚至误击己方的飞机。

　　“立刻增援第九号区域，防止敌人突破防线。”丽莎的声音在瑞克的耳机里响起。

　　现在，只剩下麦克斯和贝恩跟在他身边了。他们花了不少力气，终于到达指定的防御地带，却亲眼目睹了在多年以前的西部电影中才出现过的景象。

　　民防系统的机甲正赶往交战地带，他们显然是被当做战术机甲的援军使用的。这是一种相当结实的杀人机器，它就像会走的无畏级战列舰双脚横跨地站在甲板上，轰掉了不少敌机。

　　亚瑟王之剑六号、角斗士机甲、装备了圆鼓形导弹发射巢的斯巴达式、还有多炮管的袭击者十号，各式各样的战斗机械都倾泻着猛烈的炮火——它们肩并肩地排成一行，顶住了天顶星人的炮击，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敌人摧毁。

　　一群战斗囊以极高的速度接近了，巨大的战损率似乎对它们突袭部队的战斗机总数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SDF－1号的主炮无法发射，这是它们抢占到的最大优势——而为数不多的几门二级火炮只能对它们构成有限的威胁——这些火炮在对空防御方面还显得相当原始。

　　洛波特防御部队的各式战机牢牢地守在他们的防线上，发射着所有能够使用的武器。他们知道一旦防线被冲垮，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天顶星人攻进战舰内部了——更糟糕的是，这场战争也就永远失去了成功的希望。

　　战斗机真正的杀戮时刻终于来临，VT战斗机的飞行员瞅准了机会，抓住天顶星战机起跳的机会给它们以痛击。空中的残杀已经使他感到麻木，瑞克甚至觉得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野蛮最残酷的一仗。

　　就在朱砂小队赶到现场看能帮上点什么忙的时候，两架首当其冲的袭击者十号机甲像被塞满了爆竹的破铁皮罐炸得粉身碎骨。战斗囊蜂拥而至，它们想从这里击溃剩余的防御力量，突破最终防线。

　　凯龙的心情相当愉快，对这场战斗，他感到一阵狂喜。他举起指挥官型战斗囊的巨炮瞄准新的目标，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再过几分钟，这艘飞船就属于他了，而有了这艘飞船，整个宇宙也将落入他的掌控之下。

　　与此同时，三架可恶的VT战斗机突然靠近他们来了个低空扫射，摧毁了领头的几架战斗囊。不过没什么可担心的，后续部队很快就会跟上来把他们全部消灭，这些变形战斗机和佐尔的伟大创造一样逃不出他凯龙的手心！

　　凯龙被两台靠近他的亚瑟主之剑型机甲缠住了。他有些心烦，好在他们的火力不强，导弹也已经耗尽。他用指挥官型战斗囊机械臂装备的超大型机炮朝它们各放一炮，两架防御机甲同时被炸上了天。

　　那几架VT战斗机又一次穿过了全场，他们显然被激怒了，而且打得非常顽强——不过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要消灭它们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然而就在这时，凯龙却听见他的操作面板上传来一阵报警信号。他看了看显示器，抬起头来望着远处的天空。“这是什么东西？不！不可能！”

　　克劳蒂娅冷静得可怕。她甚至没有朝自己的显示器看一眼就已判断出当前的情况。“舰长，第二波敌人的攻击部队正向我们开进，它们来自另一艘母舰。从机甲的外形看，那应该是种全新的型号。”

　　率领着大批人马赶来的米莉娅正赞许地看着在狂暴的火焰中苦苦挣扎的太空堡垒，在她身后是整整一个大队的昆德伦诺机甲部队。

　　阿卓妮娅在通讯网络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作战指令，这种过分的干涉令米莉娅感到相当不快。“米莉娅，这一次你的行动目的就是挫败凯龙的计划，也就是说，不得向敌人开火，更不允许伤到太空堡垒。”

　　在通讯的间歇，阿卓妮娅又考虑了一下，并和她手下的参谋交换了意见，看来凯龙玩的只是属于他自己的游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自己抢到SDF－1号。

　　如果凯龙做到了，阿卓妮娅到头来却反而得不到她的上级或者洛波特统治者的褒赏。于是就有了这样—个结果：米莉娅和她的昆德伦讲大队不得不紧急起飞阻止凯龙的野心。

　　身为天项星战上，却不允许向敌人开火，嗯？米莉娅无可奈何地苦笑起来。“你说什么，对不起，我根本听不到，我的通讯系统好像出了些问题，阿卓妮娅！”

　　她的那架个人专用机甲在不久前的间谍输送任务中曾经大放异彩，震惊了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飞行员们。它的动力相当强劲，无论是在机动性还是火力上都超出任何天顶星人的其它战机，她像一道闪电直劈下来，用两束致命的炮火把一架尚未反应过来的VT战斗机炸开了花，不过几秒，她又摧毁了另外一架。

　　“好的计划总是能达成预定目标。我喜欢这样。”她狂妄地大笑。而此刻，所谓的“好的计划”就是她自己的计划——她又击落一架敌机。如果她足够幸运的话，她还有可能和屡战屡败的凯龙展开一场混战。

　　重装的昆德伦诺战机加大了推进器的能量，火箭般地冲向飞行甲板。

　　在旗舰的舰桥指挥中心里，阿卓妮娅抓着话筒咆哮起来。“凯龙，马上给我回来！你听到了吗？你违抗了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停止这次进攻！”

　　也许他可以以自己的通讯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作为搪塞的借口。在天顶星人的舰队里，不择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最可耻的事件之一。如果再出几次像米莉垭刚才那样的表现，天顶星人的战争机器就无法保持完美的运行记录了。

　　战士们热爱战斗，这恐怕是惟一正当的理由，器械的维护和生产都是被奴役种族的工作。不过他们保有的奴隶似乎从来没有达到过足够的数量，在任何方面都是如此。

　　阿卓妮娅吸了口气，一边默默发誓，她倒要看看事情将会如何收场。

　　可凯龙却没有直截了当地顶撞地。他只是完成了最后一个战术机动，把他的战斗囊弹到高处，避开一束炮火。那是两架袭击者十号机甲，在凯龙大口径火炮的轰击下，它们立刻被炸成齑粉。

　　“违抗了你的命令。”他嘲弄道，“可我并没有把这些卑鄙的微缩人怎么样，起码到现在为止！”他一边向四周开火一边说道，“不过新的纪元已经到了。如果还有谁能幸存下来的话，只要提起我凯龙的名字，他们就会吓得瑟瑟发抖！”

　　“别再跟我耍花招了！。’阿卓妮妊大声喝道，“马上给我返航，否则我就把你们全部打下来！。’

　　最后的敌人已经被打倒，凯龙眼看就可以率众攻占这最终的战利品了，可成功的几率在一瞬间又再次发生了变故：尽管所有的战斗机全部都已升空，但太空堡垒两侧的战斗机升降平台却再次升到了甲板顶端。

　　这些不顾一切的防卫者在上面架满了MACII型毁灭者式火炮，现在，左右两侧船舷的两个升降机上各蹲着六尊敦实却又行动缓慢的大型炮塔。他们之所以能够及时赶到最危急的地点，全靠了各型号地面攻击机甲的勇气和朱砂小队出神入化的飞行技术。

　　这些炮塔配有六台激光脉冲火炮和四台超高速的电磁轨道炮，它们在MACS系统的指引下完美地构筑了一道又一道交叉火力网，把战斗囊打得纷纷凌空爆炸。

　　战斗囊部队即将到手的胜利却变成了灾难性的地狱坟场。

　　轨道炮以固定的速度射出了高速的金属弹头，这些弹头带有相当大的动能，再加上弹头飞行的高速度，就使得弹头本身的爆炸力成为多余。天顶星人的装甲在它们面前根本起不了防护作用，战斗囊不是像鸡蛋壳一样被打破就是被巨大的冲击力切成碎块，而爆炸反而是片刻之后的事情了。

　　受监控系统指引的激光脉冲前前后后地扫荡着大群大群的外星机甲部队。锐利的光束同甲板成一定倾角，它们把天空割成四个等份，无论是停留在甲板上的战斗囊还是已经跃到半空的机甲都难以幸免。战斗囊像爆炸了的石油钻井平台，绽放出半球状的火焰，那情形和被引爆的榴弹一模一样。

　　一看到MAC系统现身，凯龙慌忙拉起战斗囊跃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面对这个巨大的挫折，他愤怒得快要发狂了，现在，弄不好连他自己的性命都可能赔在这场赌局上。

　　原定的作战目标是难以迅速达成了，SDF－1号的飞行甲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他部下的残骸。不仅如此，可恶的米莉娅也带了一大群昆德伦诺机甲在头顶上盘旋，虽然自己还远在射程之外，但她们随时都可能干涉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她到底是哪一边的？从某些地方看，她简直就是凯龙自己的女性翻版。

　　事到如今，很显然，她是来执行阿卓妮娅的命令逼他就范的，否则真的有可能被她击落，

　　他发出一阵低沉的、野兽般的嗥叫，一边把战斗囊停靠在飞行甲板上稍微安全的区域，打开了通讯频道。“好吧，弟兄们，停止射击！立刻向主力舰队返航！”

　　戈尔是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军官，他赶忙接通了凯龙的专线，语气中充满了震惊：“对……不起，尊贵的凯龙，您能再说一遍吗？我们现在就撤退？”

　　凯龙从他的显示屏里看出戈尔的反应很快，头脑也非常清醒。此刻，他的战斗巡洋舰正按原先预定的计划沉到了海平面以下，在它前方不远就是SDF－1号，而戈尔绝对可以胜任巡洋舰的操纵工作。

　　“是的。”凯龙冷笑一声，“我刚刚收到阿卓妮娅指挥官直接发给我的命令。不过可别忘了留下我们的纪念品，我的朋友。”

　　“我们的纪念品？”戈尔问道，突然他明白了凯龙话中的含义，“为什么不呢，长官？我当然不会忘的！”

　　这时，山几龙已经在重新编组他的部队，开始了这次可耻的撤退。不过，在他体内的某个地方，熊熊的烈火仍然在燃烧。

　　如果凯龙不能取胜，他一定会来报仇的！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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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炮手、VT战斗机飞行员还是地面机甲的操作员，没有一个人能回忆起有哪一场战斗要比这一天更加惨烈。当然，在那一天每个人都得到了酬劳，比金钱更可贵的酬劳。也有许多人为了自己，付出了最高贵的代价。

　　有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尽管所有的VT战斗机小队的飞行员都参加了激烈的战斗，但走进飞行员休息室后享有免费喝酒权的却只有海空搜援队的队员（他们同样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扎查理·福克斯，《初级VT战斗机教程：人机合一》





　　巨大的碟形物体——那是天顶星两栖攻击舰，从米莉娅支队的巡洋舰上投放到海面，用以回收凯龙部残余的战斗囊部队。

　　根据凯龙下达的命令，第一波撤退的单位像袋鼠一般从SDF－1号跳跃到海中，他们的使命是清出一片区域作为主力部队的集结点，同时防备战舰上的火炮和变形战斗机的骚扰。他已经损失了大量的部队，面对从天而降的两栖运输船，现在他已经不再拥有吹嘘的资本。

　　现在轮到天顶星人死守一块空地了，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各式攻击武器和VT战斗机开始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战斗双方的伤亡率开始了戏剧性的扭转。战斗囊在海中破浪而行，碟形的运输舰也一艘接一艘地停靠在集结点上。

　　在他们头顶上方，战斗机仍然在和博图鲁三引擎歼击机周旋，而SDF－1号上的舰炮也击落了越来越多的敌机。与此同时，战术和民防系统的机甲们也抢回了甲板上的主动权，敌人乱成一团。

　　在战场的另一处，戈尔登上了按照凯龙的命令从大海浮起的巡洋舰。他的战斗囊刚刚停稳，他就雷厉风行地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准备执行凯龙的指令对微缩人进行残酷的报复。

　　维妮莎喊了起来：“舰长，第一波敌群中的那艘巡洋舰又出现了！它正向我们冲撞过来！”

　　格罗弗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拨弄着早已掏空了的烟灰锅子，“这应该是自杀性攻击。丽莎！准备实施代达罗斯机动，进入攻击模式，马上！”

　　飞行甲板上的朱砂小队把变形战斗机全都切换到了铁甲金刚模式。

　　瑞克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战斗机的操纵上以便让头盔更好地接收自己的思维指令，并及时把它们转换成铁甲金刚行云流水般的战术动作。这架铁甲金刚不时更换着瞄准目标，持续不断的射击耗尽了超铀弹头——这种可怕的弹头具有极强的穿甲能力；电动加特林机炮的弹药消耗是非常惊人的，因此铁甲金刚必需经常从机身上的整体贮备模块上取出新的可再生弹鼓为机炮重新装填弹药。

　　更换弹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然而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这段时间却长得足以要你的命。此刻，瑞克发现一架战斗囊偏偏就在他打空了一匣炮弹的时候向他逼近。他加大了铁甲金刚脚底推进器的动力，猛地向上一跃，一连串的炮弹正打在他刚才站立的地面上。

　　没有别的选择，在装弹之前只能进行徒手搏斗了。在他周围，其它几架铁甲金刚也和附近的战斗囊一对一地干起了架，它们在SDF－1号的飞行甲板上斗得不亦乐乎。

　　然而这些战斗囊的操作员不但动作敏捷。头脑也精明得很。

　　战斗囊抬起一只脚向前猛踢，把瑞克的铁甲金刚踹飞出去，摔了个狗啃泥。铁甲金刚重重地撞击在金属甲板上，震得飞行员跟冒金星。

　　他摇了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并及时翻了个身把铁甲金刚避到一边。他躲过了战斗囊的第二次枪炮齐射，接着又是一个翻滚，铁甲金刚敏捷地站了起来。现在，他的机炮已经装弹、上膛完毕了。

　　瑞克打了一个长连发，正中战斗囊的要害部位。他看着它瘫倒下来碎成几片，接着才膨胀起来，变成一个炙热的火球。然而就在这个不断燃烧的火球后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它的影子越来越近。一架外星人的机甲！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甚至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任人宰割。

　　驾驶机甲的家伙不是个技艺精湛的飞行员就是个疯子，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这架重装战斗机械穿过甲板上熊熊燃烧的大火，险些把瑞克撞飞。它正冲着战舰飞来，但没有开火。为了防止相撞，麦克斯向左，贝恩向右，两架朱砂小队的僚机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躲避寻找掩护。

　　不等他们开火，这架快如闪电的突袭者就远去了，SDF－1号上的火炮徒劳地喷吐着火舌，希望能够打中它。三架朱砂小队的铁甲金刚重新站了起来，他们都没有受伤。

　　“让我们做个了结吧！”瑞克斩钉截铁地说。

　　在他的指挥下，朱砂小队的成员把战斗机重新变回战斗机模式，他们掠过飞行甲板，用自动火炮把一架架战斗囊炸成火球和炽热的燃烧气体云。

　　最后几架战斗囊跃上半空，打开了推进器试图逃跑，同时几架博图鲁军团的歼击机也俯冲下来为它们提供掩护。上下两层的战斗融合在一起。把所有的战斗机甲卷人在内。

　　瑞克脱离了当前航向开始追踪两架正在逃窜的战斗囊。“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取胜。嗯？”凯龙陷入了沉思。他的战斗囊正停靠在太空堡垒飞行甲板上层结构的某个地方，等待更好的时机。

　　瑞克击落了那两架战斗囊，而贝恩和麦克斯则返回战舰追踪一架锲而不舍地对SDF－1号疯狂扫射的博图鲁歼击机。他们又变回铁甲金刚模式，把这架敌机炸成千百万个碎片。

　　与此同时，瑞克发现自己被两架三引擎战斗机咬住了尾巴。他引着它们降到离甲板很近的高度，麦克斯和贝恩则躲在后面用高密度的弹流把它们送上了天。

　　“打得好！”瑞克松了一口气。突然，他看清了身后快速逼近的物体。“不！”

　　这是一种怪异的外星人攻击型机甲，就在不久前它还紧紧咬在他身后。他不禁害怕起来，担心自己被击中，甚至被击毙。然而它却和他擦身而过，迅速获取高度。和它的飞速爬升相比，VT战斗机简直可以算是原地踏步。

　　瑞克突然意识到这架不断加速的天顶星战机和别人描述的那架给罗伊·福克的骷髅中队造成重大伤产的飞机完全吻合，它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正是在骷髅中队回收丽莎、瑞克、贝恩和麦克斯从外星人大本营逃离，骷髅中队回收他们偷来的战斗囊之前不久。

　　瑞克把辅助发动机也开到最大，战斗机像箭一般飞射出去。他要终结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

　　在为自己专门定制的昆德伦诺重型机甲内部，米莉娅轻蔑地笑了笑。

　　凯龙的巡洋舰和SDF－1号之间的距离已经足够短，现在，战舰上的炮塔足以对它造成严重的损伤。甲板上剩余的铁甲金刚也发射出稳定的炮火射流轰击着那艘发动自杀性攻击的敌舰。不过住短期内，这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经过特别加固的大型指挥中心里，戈尔做好了撞击的准备。

　　“所有变形战斗机，请立刻遵照命令开始清场。”克劳蒂娅发布着命令，丽莎正在为代达罗斯机动做最后的准备。因此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就暂时由她负责。

　　米莉娅在甲板上几英尺的高度掠过战舰，瑞克紧紧咬在她的后面，跟着她忽上忽下，一个又一个地打着圈圈。

　　她进入了另一轮爬升，但这个讨厌的微缩人始终跟在她六点钟的位置，还时不时地用机关炮敲她几下。

　　她对此非常在意。米莉娅确信只要她愿意，就能在随便什么时候掉过头来结果他的性命。然而她注意到了身后不断逼近的巨型战舰。“凯龙，你可别功亏一篑啊！”

　　“代达罗斯机动五秒钟准备。”克劳蒂娅开蛤计数，“四……”

　　骇人三重唱也做好了碰撞的准备，敌人的巡洋舰遮蔽了天空，此刻，它比任何东西都要大。

　　在这极度恐怖的时刻，克劳蒂娅突然发现丽莎竟然在发呆。

　　在幻象中，丽莎看到了瑞克的脸，看到了早已死去的可怜的卡尔、当然还有林凯。这些影像一遍卫一遍地在她面前盘旋。以至于她设能发现巡洋舰的船首已经完全遮挡了舰桥前端的观察窗。

　　“丽莎！”

　　在这最厉的紧要关头，克劳蒂娅的呼喊才使她回过神来。她的手指立刻在控制台上飞舞起来，手指的反应甚至比思维还要敏捷。她发现自己是那样沉着。“代达罗斯攻击，开始执行。”那声音就像别人发出的一样。

　　他们感觉刊SDF－1号剧烈地震动，战舰的总体平衡关系迅速改变，代达罗斯号超级航母也完全被抬离了水面——那是个有一阿五十层大楼邡么大的巨型冲角。太空堡垒脚底的推进器隆隆地咆哮着，喷射出火焰，调整着自身姿态以保持平衡。四周的海水都被煮沸了。

　　洛波特伺服机构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把整艘航空母舰举了起来，它暴露在海面上，刺向直冲太空堡垒的敌舰，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战士缓慢地把利器插进前方一样。

　　戈尔发现航空母舰的船首插进了巡洋舰的船壳。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来不及了。趁着机械尚未发生故障，他触发了个人弹射逃生系统，把其他船员抛在战舰里让他们等待最终的灭亡。

　　代达罗斯号的飓风型船首和开罐器状的船头曾经被朗博士和他的技术攻关小组加固过，如今，面对天顶星人的各种装甲，它都是无懈可击的。代达罗斯号击穿了巡洋舰的外壳和龙骨，并一直向下延伸，就像一根插穿了香肠的竹签。航空母舰挤崩了巡洋舰的装甲、船体主结构，舱壁和中心系统。所有的东西都像是用腐朽的木头和石膏板做的，代达罗斯号所过之处如同摧枯拉朽一般。

　　巡洋舰的速度增大了打击的破坏力，SDF－1号无与伦比的强劲动力把代达罗斯号和敌人的战舰高高地撑到了半空。超级航空母舰的船头完全隐没在巡洋舰的上部结构中，只有五十码开外的部分留在舰体之外。

　　丽莎监控着这次攻击，但她仍然在为刚才的失职微微发抖，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击穿了敌人的巡洋舰，末端已经凸出了飞船的外壳。但她意识到巡洋舰虽然被击中，但残存的动能仍然把它推向SDF－1号，如同一只挨了猎人标枪的野猪在做临死的的最后挣扎。

　　“应急导弹：开火！”她说道，同时按动了开关。

　　在半空中的航空母舰晃动着开启了它的船首，千百枚导弹怪叫着脱离了发射装置从里面飞了出来。然而它们并没有像程序预定的那样——在土星光环一役中就是如此——搜索战舰内部的各个目标，恰恰相反，它们冲出了飞船，涌进了开阔的天空。

　　导弹群搜索到四周不少正蹒跚而行的受损战斗囊和失去战斗力的三引擎战斗机，便一股脑儿把它们全部消灭了，但大多数导弹仍然在爬升，它们仍然在搜寻新的目标——结果发现了一架变形战斗机。

　　瑞克做了个假动作，同时开启了电子反制导系统和干扰仪，他用尽了所有战斗机上配备的可用手段。与此同时，他冲着指挥通讯网络惊呼起来。

　　“丽莎，我是瑞克！我被一群我们自己的导弹锁定了！取消开火！破坏它们！快让它们自毁！”

　　开始，她几乎听不懂他在喊些什么。“快来救援！快来救援！，我被击中了！”

　　他的机翼猛烈地晃动，接着尾部的稳定器也被击中。几乎就在这一刹那，无法荇制的尾旋使他明白，这架VT战斗机不可能继续飞行了。他准备弹射逃生，此刻又一枚导弹击穿了机翼撞向机身，弹着点仅仅在座舱下部不远处。

　　随着那架死追不放的VT战斗机在导弹群中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米莉娅把她的重装机甲开到了最高功率，不时做出规避和俯冲的动作。

　　瑞克的战斗机爆炸了，弹药的殉爆摧毁了周围不少的其它导弹，并使得多数导弹的制导系统失灵。

　　她一个盘旋转过头来，甩掉最后一枚跟在身后的导弹，再次低空穿越了SDF－号，掠过被太空堡垒的推进器煮沸的海面。她的频带干扰器、地表的杂波和战机的高速度都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她的命。她没有受伤，在确认所有的导弹都已炸毁之后，这才闪电般的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中。

　　由于内部能源系统受损严重，凯龙的巡洋舰正在发热、颤抖。克劳蒂娅和其他船员立刻行动起来，把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从其体内抽出。他们刚刚完成这一操作，巡洋舰的引擎就已过热超载，整艘战舰变成一颗明亮耀眼的火球，撼动着海面上的SDF－1号。

　　“后续的导弹攻击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克劳蒂娅高兴地叫着，“舰长，敌巡洋舰已经被彻底摧毁！”

　　凯龙的战斗囊悬浮在半空，远离战斗半径之外。从这里望去，导弹攻击和爆炸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凯龙伸出戴着金属手套的拳头反反复复地捶击着飞行座椅上的扶手。

　　“不！我的计划不可能失败！再也不会了！我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阿卓妮娅的影像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个显示屏上，“啊，凯龙，看来你所谓的完美计划并没有那么的完美。可话又说回来，要不是因为这不完美的缺陷。你就会死在这里！”

　　从她嘲弄的笑声中，凯龙才明白今天这一仗对她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敌人的残余部队登上大型两栖战舰撤退了。

　　格罗弗否决了所有和追击相关的念头。“我们就不要再试图改变敌我之间的运势了，你们看呢？这一仗已经结束了。”他站起来准备离去。“继续保持现有的警戒态势。”

　　“遵命，舰长。”克劳蒂娅回答道，可丽莎却没有反应。

　　他停住了脚步，回头埋着丽莎。“哦，时了，海因斯中校：今天下午你的表现相当出色，我要表扬你。”

　　他们全都看见丽莎的肩膀抽搐个不停，整个人几乎趴在控制台上，还听见她用呜咽的声音回答道，“谢谢您，长官。”

　　不久之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却感到天旋地转，一件又一件烦心事简直要把她扯成碎片：瑞克，卡尔，林凯，他的父亲，格罗弗，SDF－1号上所有无辜平民的命运……还有UEDC①成员们冷酷的面孔。

　　【①即地球最高委员会。】

　　无论如何，她都不会为此做出傻事。丽莎·海因斯绝不是个软弱、爱哭的人。

　　然而，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回忆和思考瑞克在导弹逼近时充满恐惧的呼喊。到现在为止，海空拽救队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最后，在她耳边回响的只剩下瑞克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浮现在自己面前的也只有他的脸庞。这时，她终于哭了，她怀疑自己是否会因此而发疯。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抽泣着。她不知道发射这些导弹竟然会危及他的生命，她不知道这件事会对她造成这么深的影响，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他是那么的在乎。

　　如果他死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

　　她抬头凝视着头顶上舱壁的接缝。“上天啊，求你千万别让他死！”

　　梭鱼式直升机掠过海面，飞行员正通过无线电系统向搜索飞机反馈信息。“呃，收到，2－9－9。我已经看到染色剂的标志了，降落伞也看到了，不过没有活动迹象，重复一遍，没有活动迹象。”

　　直升机缓缓下降，旋翼把死气沉沉的海面吹出水波起伏的涡流。在它下面是一具浮力懂大的VT战斗机降落伞，只要跳伞者的安全带和海水一接触，逃生装置配备的染色剂就会自动投放到海水中把附近海域染成黄色。

　　一个穿着飞行服的人影躺在自动充气浮包上，这种装置在半空中就会自动打开。他头盔是密封的，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被海水溺死。可如果他是在战斗机内部或者下降的过程中被炮火击中的，那么所有的自动救生设备都起不了任何作用。

　　巨大而又弯曲的金属旋翼不停地转着圈，大型尾桨几乎也触到了海面。舱门口的炮手安排好防范鲨鱼袭扰的措施之后，搜索小组就开始了救护作业。

　　在麦克罗斯城内的医院里，瑞克被优先送进了急诊室。经过了一天的杀戮之后，医护人员仍在继续另一场尚未结束的战斗。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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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非常奇怪，经历了这样一件可怕的不幸之后，我这才明白前景竟然是如此的黯淡。我不喜欢看言情小说或者类似的浪漫故事——我平常阅读的基本上都是人物传记。不过那些书让我明白：能够想通这么重要的事情却又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应该是件伟大而又富有诗意的事情。

　　                                        ——《丽莎·海因斯的回忆录》





　　他躺在病床上，脸上扣着一个起保护作用的气泡形医疗呼吸面罩，一根管子把这个面罩和一排特殊的医疗仪器连接起来。

　　监控机器人记录者他每一毫秒的护理情况：“瑞克·亨特中尉，身体多处划伤，脑震荡及轻微头骨骨裂症状，并伴随暂时性的脑波紊乱。没有内伤迹象。由于可能出现精神错乱的征兆，该病人需要继续留院监视护理。”

　　而在他的脑海深处的某个地方，一个声音反复地回响着。精神错乱……精神错乱……

　　就像在半夜里坐上过山车一般，自从洛波特战争爆发以来，各式各样美妙的往事和可怕的经历交错地在他脑海里盘旋。

　　在星空穹顶剧场里，明美正在举行歌唱表演。他正出神地盯着舞台上的她，这时，一只蓝灰色的巨手从遥远的地方伸了过来，一把抓走了明美。布历泰在茫茫的星空中狞笑着：“你永远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瑞克赶忙跳上他的VT战斗机奋起直追。一番激烈的空中缠斗和厮杀之后，他却因为再次将战机坠毁在麦克罗斯城市区中心受到了丽莎·海因斯的责骂。他又一次度过了SDF－1号上的那段受困的生活，明美整天哭哭啼啼地要人来救她。接下去就是艰苦的新兵训练。和丽莎的口角和摩擦，与战斗囊部队你死我活的互相追逐，还有一场狂暴的情感纠葛。

　　他和麦克斯、丽莎，还有贝恩又回到了布历泰的战舰上。经过一番磨难，他终于坐上了自己的VT战斗机。可当他回到麦克罗斯城却发现那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布历泰正得意洋洋地坐在一堆残垣断壁上面，手掌里握着的竟然是明美，而她却像一只经过训练的夜莺。

　　然而她拒绝了瑞克的救援，因为“林凯曾经告诉我，千万不能跟当兵的去任何地方”。突然，攥着明美的布历泰突然变成了林凯的形象，他身着天顶星人的制服，脸上覆盖着闪闪发光的金属面罩，面罩上还镶嵌着一颗水晶制成的假眼。

　　就在这时，林凯突然自爆了，瑞克终于救起了明美。他的战斗机切换到了守护者模式，明美则被他的机械手牢牢地握住，这情形和他们第一天见面时一模一样。

　　“观测时间十小时。”护理机器人作了记录，“亨特中尉还没有恢复知觉。发低烧。脑波示意图仍然比较紊乱。”

　　瑞克和明美又一次束手无策地被困在了SDF－1号内部。他们望着外部一望无际的天顶星舰队，突然站在他身边的人换成了丽莎，可没过多久，她又变回了明美。斗转星移，一年时光马上就过去了。

　　不知怎的。麦克罗斯小姐的选举和明星的摄影师们破坏了他们单独相处的美好时光。

　　“病人的状态开始稳定。”机器人发出一连串声音，“恢复情况良好，预计将在一个小时之后恢复意识，”

　　瑞克和明美重新举办了那欢模拟婚礼。可就在他吻她的时候，多尔扎突然打破了舱壁，出现在他们跟前。这时，瑞克发现自己正站在足球场大小的天顶星人总部的会议桌上，身旁站着的却是丽莎。

　　“你永远也得不到明美！”多尔扎的口气非常决断。

　　“你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瑞克。这辈子，你注定是个职业军人，”丽莎温柔地对他说，眼睛里充满了爱意。

　　大约有半秒钟的光景，视野里所有的物体都溶解在一片白光中间。他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瑞克挣扎着坐了起来，脑子还晕晕乎乎的，嘴里嘟囔着：“多可怕的一个梦啊。”不过，他总算已经醒了。

　　非常可怕，是的，至少这个梦的某些部分是这样。他试图把这个梦的各个细节在记忆中重新拼接成形，但是它已经支离破碎，而且相当模糊了。尽管如此，梦境里部分情景还是非常美好的，他感到又一股热情在体内汹涌澎湃。

　　而其它部分却使他感到震惊。

　　护士正在为他把脉，这一程序将用来检验医疗设备对他所起的效用，而瑞克却对他们为何要在这些设备上费这么大力气好奇起来。

　　瑞克呻吟了一下，僵直的四肢让他感到很心烦。他现在很想知道医院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回去重上蓝天，不过这一次除了飞行军医的专项检测之外，他还必须通过内科医生这一关。

　　毫无疑问，无论是航空指挥官和还是格罗弗舰长，他们都会同意另外调配一架VT战斗机给这个飞到己方导弹群并被它们击落的飞行员使用，这种设想绝对是合理的。

　　“哦，大哥，你可真是个出色的大王牌。”瑞克嘀咕着，绞尽脑汁要搜刮出一个更合适，但又与众不同的词语来形容他。

　　“嗯？”护上感到有些好奇。她很年轻而且相当迷人，在漂亮的制服短裙下有一双修长的细腿。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此提不起丝毫兴趣。“没什么。我死不了吧？”

　　她松开他的手腕，看了看图表，“你是撞上了战斗机玻璃座舱时受的伤，大致就是这样、伤势比较严重，小飞侠，所以我想你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中尉。最起码得等到我们从实验室获取你的最终体检结论那一天。”

　　“那个实验室是干什么用的？”

　　她做了个鬼脸，“通过它，医生就可以了解到你们这些飞行员脑袋到底是不是真用花岗岩雕成的。”

　　“你们怎么老是把矛头对准我们，就不说说劳军联合组织的笑话？”

　　她拍拍他的肩膀，“开心点，中尉。你很快就会离开这的，而且绝对比你意料的要早。”

　　她转身要走，而他却望着窗外麦克罗斯城美丽的天空——当然，那是EVE小组的杰作。“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她打开了房门对他说道，“再见了。”

　　他没有听到关门的声音。片刻之后，他才意识到屋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啊，瞧瞧这是谁来了。”

　　门还开着，丽莎正站在那里。她低着头，盯住自己的脚。接着，她抬起头来，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嘿，干吗要拉长个脸？打算给凯撒下葬吗？”

　　“你好，瑞克，”她走到他的床前，手里提着一束鲜花。

　　看着她的脸庞，瑞克突然有些把持不定，他心花怒放，但很快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我是来向你道……是来向你说声对不起的。”她老老实实地承认道。

　　“道歉？为什么要道歉？看在上帝的份上？”

　　她把鲜花插在一个花瓶里、把它们错落有致地摆成一个造型，这样也能避免和他凝视的目光相遇。“因为是我害得你躺在这的。你的VT战斗机被导弹击落，还有你受的伤，这些全都是我的责任，这一点我想你我都很清楚。”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他的上级海因斯中校之口。“丽莎，除了自己，我不会责怪任何人。那是我自己在战场上判断失误造成的，你明白吗？”

　　她把花瓶摆破在床头柜上，“很感谢你的宽宏大量。”

　　“那个曾经充满自信的中校到底是怎么了？这可一点都不像你的风格。”他哼了一声。

　　直到现在，我在他眼中还只是一个古旧、刻板、严肃的职业军人！她愤愤然揉烂了手巾的包装纸，把它丢到一边。“不是过样的，中尉，我并不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说了必须要说的话，现在我得赶回舰桥履行我的职责。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你，丽莎。以后你还会再来吗？”

　　她关上了房门。“我想不会，中尉。实在是太忙了。”

　　看到丽莎走进舰桥。克劳蒂娅赶忙停下手上的琐碎活儿，她刚才忙碌着处理各种杂七杂八的小事。这时，丽莎正搭拉着脑袋，弓着背站在她的控制台前。呆呆地出神。

　　“亨特中尉现在怎么样了，丽莎？”

　　丽莎回过头，脸上满是震惊和气馁的表情。

　　克劳蒂业不禁有些同情。“没事的，宝贝，你不能总是这样垂头丧气呀。”

　　“你在胡说些什么呢。”

　　克劳蒂娅双手交叉靠在自己的胸前，“现在，丘比特的箭已经刺痛了你的心！”

　　丽莎的嘴张得老大，“什么？”

　　“还是告诉我吧，丽莎。别害羞，我知道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我想你也知道，罗伊和我也是那样开始的。”

　　“可你们俩是两情相悦的呀！”

　　克劳蒂娅把双手搭在后腰上，“当然啦，小傻瓜。这和你又有什么不同呢？”

　　丽莎下意识地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可我觉得瑞克他并没有这层意思。”

　　克劳蒂娅侧过身子，像斜塔一般俯视着她，“这很简单，丽莎。如果你爱上一个人，就大胆地去追！你喜欢瑞克·亨特，这不会是假的吧？”

　　她叹口气，微微点了点头。“我该怎么做，克劳蒂娅？”

　　“拿出女人的魅力来！别闷闷不乐的，还有——”她整了整丽莎制服肩膀上的一处皱褶。“就是时常保持微笑！”

　　舱门向两边滑开，格罗弗大步走进了舰桥。“一旦后勤部门把所有的补给物质运抵飞船，你们就立即向我报告。”

　　两名女军人立刻敬礼。

　　“您已经下过这道命令了，舰长。”克劳蒂娅回答。

　　他朝达两人打量了一番。SDF－1号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她们俩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消息吗？”

　　“没有了，长官。”克劳蒂娅愉快地回答，“刚才我正向海因斯中校传授其它的军事技能。”

　　“嗯。”格罗弗捋了捋他浓密的大胡子，“哦。可我们毕竟在舰桥上工作，近距离格斗技巧派不了多大用场。不过你们继续吧。”

　　他转过身走了。克劳蒂娅朝日d莎挤了挤眼睛。

　　瑞克正开着收音机。他一边收听明美的音乐肖冗，一边试图拼合刚才记忆中那个支离破碎的梦。突然，病房的门打开了，出现一个身着制服的身影。

　　“嗨，小弟。现在你感觉如何？”

　　罗伊·福克裂嘴一笑，麦克斯和贝恩也从他身后钻了出来。

　　“大哥！”瑞克高兴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来你的麻烦事还始终断不了，不是吗？给。”他丢给瑞克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从盒子的大小形状看，那应该是件他从未舍得送人的礼物。

　　贝恩朝收音机凑了过来，仔细听辨里面传出的歌。“嘿，是明美的歌！太棒了！”他伸出手拨弄着音量开关。

　　“嗷！别乱动，迪克森。”瑞克粗暴地关掉了收音机。

　　贝恩不知所措地立在原地，显得挺委屈，“你到底怎么了？”

　　“我只想静一静，可以吗？”

　　贝恩愣住了，傻乎乎地挠了挠自己萝卜缨子似的棕色头发，“当然当然，你说了算。队长！你是头嘛！”

　　“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可怜虫，”罗伊发话了，“还要在这玩多久才能归队？”

　　“‘玩’这个词用在这里可不太合适，罗伊。”

　　麦克斯不禁莞尔，“现在你最需要的是像明美这样的美人的探视，这才对你的病情大有裨益。”

　　瑞克生气地回过头瞪着他，吓得麦克斯赶忙伸出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瑞克又躺倒在垫得老高的枕头上，把脑袋立在掌心里。“不过，明美恐怕不会喜欢看到我被打败的样子。”

　　贝恩的话却热情洋溢，“那么，也许你该告诉她，你和我样，是个公认的王牌飞行员，中尉。”他大声地笑了起来。

　　瑞克重新坐起来，握紧了拳头，”让我往你的鼻子上来一拳怎么样！”

　　罗伊连忙站起来按住了贝恩的肩膀。他对瑞克说，“放松些，我的小老虎。贝恩只是随便说说，没别的意思。”

　　尽管贝恩的块头大得惊人，但罗伊还是没赞什么力气就把他拎了起来。“在你对他的病情雪上加霜之前，我们还是走吧，大王牌。”

　　他拖着贝恩走了，突然罗伊回过头来，“很高兴看到你没有大碍。孩子。”

　　麦克斯却在问瑞克：“明美来过这吗？我还以为这束花是——”

　　“没有。那是海因斯中校送的。”

　　罗伊在门前停了一下拧开门把手，贝恩还是喊了出来，“可是，到底哪不对劲了？”

　　罗伊扣住他的胳膊，“我叫你快点走！”

　　贝恩只来得及向瑞克敬个礼，说声“再见”，就被罗伊拽走，离开了他的视线。

　　“啊，她能到这来看你，还给你送花。真不错，不是吗？”麦克斯紧追不放。“呃，队长？”他这才发现瑞克心不在焉地两手交叉，脑袋也耷拉在胸前。

　　麦克斯有些茫然地向他敬礼。“那么，祝您早日康复，长官。下次再来看您。”

　　在医院外面的街道上，罗伊告诉贝恩和麦克斯：“照这样下击，他会在医院躺上好几个月。看来我得想想办法让小弟早点摆脱这种压抑的心态。”

　　贝恩看着他，眼神比以往更加迷惑，“可要怎么做才好呢，少校？”

　　罗伊轻松地笑了笑，“我想，恐怕只有一种特效药能让他振作起来。”

　　“纷繁”是他最喜欢的咖啡厅，每天的这个时候，他们的生意总是特别好，因此克劳蒂娅花了点功夫才找到罗伊。

　　正当她在他对面靠窗的双人桌落座时，她给了他一个明媚、迷人的笑容。“你好，亲爱的。十万火急地把我召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她向前靠了靠，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是公事，还是私事？”

　　他笑了，那表情有些像街上的流氓，“两者兼而有之。”

　　她朝他打量了一番，“你提到关于明美的那一节最好是属于公事。”

　　“没错。我有个朋友情绪不佳，得想办法让他振奋起来。我得和她谈谈。”

　　她考虑了一下，“其实也很容易。这些天她正在拍电影，只要到摄影棚去，你每天都能碰到她。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私事的那一节了吗？福克少校？“

　　他的眼中荡漾起一丝爱意，“关于私事，你又有什么打算呢？”

　　“一起吃晚饭？”

　　他却站了起来，“没问题，亲爱的，但你得亲自下厨做那道著名的‘菠萝色拉’。不过现在我得动身了，七点见，好吗？”

　　她望着他再次消失在视野中。

　　SDF－1号又有了新的困难——补充军火，给战斗人员分发新的武器。训练刚刚补充的兵源，加紧运输各类给养，对舰体进行抢修以及完成设备保养工作——但他们现在却没有多少时间了。

　　没问题，福克少校。她估算了一下时间，共进晚餐，还有你事先压根儿没想到的，那就是明天的早餐。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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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珊米迷惑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事情到了多糟糕的地步，克劳蒂娅。可现在正是我们到城里尽情享受和放松的时候！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对此，我惟一能做的只有向她们解释，说我们这些前辈都比较健忘，最后放骇人三重唱走人了事，不管她们出去干些什么，好几次我想把这点时间利用起来却都给她们搅黄了。

　　                                      ——摘自克劳蒂娅·格兰特中尉写给罗伊·福克少校的信件





　　布朗、康达和利克盯着街角的流动摊贩推着的售货车。在一种令人害怕和敬畏的内在冲击力的作用下，他们惊呆了——混迹在微缩人当中这么多天以来，他们首次感觉到这种冲击力的召唤。

　　“这是最后一批，别的地方是再也买不到的了！”小摊贩喋喋不休地开始推销，“它会唱歌，会跳舞，就跟真的人一样！不需要电池。难道你们不想自己拥有一个明美娃娃吗？”

　　布朗虔诚地双手合什，疯托地点了点头，高声说道：“是的，我很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洋娃娃。”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眼睛就和售货车的平台保持同一高度，而他的两个同伴早就这样做了。这些电动的洋娃娃穿着深红色基调、金色镶边的旗袍，黑色的头发缠绕成两个大发髻，它们的装束和早先的麦克罗斯小姐一模一样。这些洋娃娃并不是真的会跳舞，在机械的带动下，明美娃娃的移动方式和企鹅走路没有多少区别。但这点缺陷并不影响周围的孩子和青年人从四周围上来。

　　摆摊的小贩是个秃顶、蓄着黑色胡须体格健壮的家伙，他是城里土地管理部门的职员、周围没有一个人对赤着上身、挥舞着武器的剑客模型和可爱的布袋玩具表露出丝毫的兴趣。女孩们想要个明美娃娃；对男孩子来说，虽然大多都喜欢各式各样的战斗机，但有时候也会有例外。

　　“一定是洛波特技术！”利克低声和同件交换着意见。从它具有迷惑性的特征判断，他甚至怀疑这也是一种秘密武器。

　　几个间谍想打倒明美，但根本近不了她的身；他们每人也都想要一个明美娃娃，但钱始终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从任务的一开始就困扰着他们。

　　“我们必须抢到一个娃娃。”康达下定了决心，“听我的命令——动手！”

　　他们摇晃着售货车，货摊上的平台撞得小贩站立不稳，失去丁平衡。他慌忙喊道：“嘿，小心点，啊！”

　　人群推推搡操的从四面八方挤来，小贩被他们推倒在地，明美娃娃也滑落到地面上，散得到处都是。

　　“快抢！”康达喊道，利克手疾眼快地抓到了一个，小心翼翼而又飞快地把它收好。几名英勇无畏的间谍趁着混乱逃离了现场，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蕴藏着敌人尖端技术的关键物品。这时，他们还能听到小贩在大喊大叫，说是要让某些人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他们并未直接返回自己搭建的隐蔽处——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短视行为。在此之前，他们得确保自己没有被人盯梢。

　　他们不能冒任何风险暴露自己的隐蔽场所，要知道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十分重要的人类物品，它们能为最高指挥官多尔扎大人和其他天顶星高层领导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和数据，它们甚至有可能成为打败微缩人的关键。他们收藏了一台钢琴，一张电影海报，一盒厨房用具，还有收音机、电视机和个人电脑，微波炉，自行车轮，几个道路标志牌，一套麦克罗斯小姐的拼图玩具，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玩具——那是市区的慈善机构丢弃的破损物品，但却深受这几名间谍的喜爱。

　　每当他们想起这些战利品，特工们就会骄傲地挺起他们的胸膛。不过这一次！啊，是个明美娃娃！一项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

　　经历了这场不折不扣的危机之后，骇人三重唱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麦克罗斯城的街道上闲逛。

　　琪姆发了句牢骚：“你们怎么不看看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什么事都不做，在街上闲逛一整天吗？没地方可去？啊，真是太无聊了！”

　　“噢。”维妮莎表示同意。

　　“真讨厌。”珊米同时说道，

　　为了结束那段不快，她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衣服打算好好放松一下：维妮莎身着白色的便裤和带翻袖的GIGI牌运动上装；珊米的服装很简洁，又带点复活节游行服装的风格，更加对托出她的可爱；而琪姆则穿着样式新颖的短裤，马鞍形的鞋子和及膝的长筒袜。

　　“还看不到一个小伙子！”珊米脱口而出，“真是比以前无聊多了！”

　　突然，附近的一处骚动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随着沉重有力的脚步声，三个人影冲进了她们的视野，他们斜靠在一处墙脚上，微微地发着抖。

　　那是三个男人，一个大块头，一个瘦高个，另外一个要矮一些，虽然有点瘦但很结实，他们全都在慌里慌张地喘着粗气。他们背靠着墙，一个躲在一个身后，还不时地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来。

　　就在不久以前，这三名间谍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史前文化碎片”，为了让他们打入SDF－1号的系统内部，布历泰特地把这个交给了他们。这位铁塔一般的指挥官说得很清楚，这个“文化碎片”异常珍贵。它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而且，为数不多的文化碎片是佐尔留存在世上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之一。这个碎片将会持续、缓慢地对周围的零部件产生影响，并利用战舰上的特殊能量构建一只小型飞船供他们逃离太空堡垒。即便是如此重要的任务，艾克西多在交出这个不可再生的文化碎片时仍然显得不太情愿，但布历泰却认为他们必须让这几名特工安全归来。因此，他们也必须时刻确保自己没有被别人跟踪。

　　“有人跟着我们吗，布朗？”小个子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那个商贩现在怎么样了？”高个子靠在墙上，吐了口气。

　　身材结实的那个人也喘息了一阵，才说：“我看见他正坐在地上，好像要把剩下的娃娃全部拽回来的样子。”

　　利克转过身，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他把明美娃娃举得老高，喜悦地看着它。“瞧，明美！”另外两人弯下了腰。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喝！”利克喊了起来，“洛波特技术——洛波——啊！”

　　他突然注意到别的什么东西，这时布朗和康达也抬起头来，他们发现不远处正站着三个年轻的女性微缩人，她们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们。

　　在他们中间，利克是反应最快的。他立刻站直了身子，把明美娃娃藏在背后，脖上却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嗯，你们好！我——我——我们正在闲逛！”边上的那两个忙不迭地点着头表示同意，他们故意露出牙齿挤出一个的笑容，但显得十分虚假。

　　珊米用手指着他们。公然戳穿了事情的本质。“是吗？可我好像看到你们在玩一个明美娃娃呀！”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利克要死撑到底，但这三名间谍全都吓坏了。他们的任务眼看就要到头，在这场尔虞我诈的战斗中，他们被这个夕毒的微缩人天才击败了。

　　珊米耸了耸肩，“只是好奇而已，因为我从未见过一个成年人会去玩洋娃娃。”

　　“成年人不能玩洋娃娃吗？”布朗突然问了一句，和同伴交换了一个惊讶的眼神。

　　珊水吃吃地笑了，“你真是个傻瓜！只有小孩才玩洋娃娃呢。”

　　间谍们的反应相当复杂：这些微缩人的行为方式为什么显得如此矛盾——但毫无疑问，这也是防止敌人渗透的一个有效手段。他们碰上了一个厉害角色，现在白己的莽撞行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那么，下一步，这三个在街上闲逛的秘密警察叉会怎样处置他们呢？

　　维妮莎扶了扶她的眼镜，向前走了几步。她朝这三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扫了几眼，结结巴巴地说：“你们几个到底是从哪个星球上来的，嗯？”

　　布朗几乎就要“在适当的时机”晕倒了，康达却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就是这的居民呀！”尽管早已确定等待他的将会是严刑拷打，但利克也表现得相当出色。“是啊，我们就在街道那边的大楼里工作。”这句话他以前曾听别人说过几次，似乎这种说法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某种身份证明。

　　间谍们明白“工作”的意思。那是一种与战斗无关的技能，被认为是身份低下的象征，在天顶星人当中，只有奴隶才从事劳动。

　　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行为怪异的微缩人当中，它却成了人人都需要，甚至是值得称道的行为。

　　骇人三重唱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那是麦克罗斯城里最喧闹、最花里胡哨的一座楼房，闪耀的灯光和刺耳的音乐像着了火一般向外蔓延。房顶上的招牌上写着：翠竹的士高舞厅。

　　琪姆双手一拍，“你刚才说你们在的士高舞厅工作？哈，我们常去那里！”

　　珊米走近他们又看了一眼，“奇怪，我怎么从未见过你们？”

　　布朗解释说：“呃，这是因为——”这时，利克用手肘轻轻戳了戳他的身子，靠朗赶忙闭上了嘴。

　　珊米二话不说拉住利克的手腕。看来这三个男人是有些古怪，但那又怎么样呢？虽然有些与众不同，但他们既然在的士高舞厅工作，就说明他们个个都会跳舞。

　　“我有个好主意。”她拨弄了一下眼睫毛，“为什么不一块去玩个痛快呢？”

　　“太棒了！”琪姆兴高采烈地挥舞着一只拳头。

　　维坭莎也认为这要比在市区里继续闲逛强。“我挑最大、最帅的那个。”她朝布朗眨了眨眼。他的脸上却一阵红一阵白的，两条腿打着筛糠。

　　珊米早就拖着利克穿过了马路，他显然不敢过分抗拒，更不用说放手一搏了。

　　“跟我来。”她噘了噘嘴。

　　“能换个话题吗？”利克低低地问。

　　这到底是天真无邪的女孩的自然反应，还是这些受过高级反间谍训练的秘密警察编制的大胆计划，要让这些天顶星人的特工在不知不觉地丧失判断力，使将来的审讯更加容易进行呢？

　　布朋轻声对康达耳语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被称之为‘的士高’的东西，会不会是微缩人的某种拷问方式？”

　　琪姆和维妮莎却一脸期待地望着他们，康达朝他们嘘了一声，“无论如何，作为天顶星人，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们扬起了下巴，抿紧了嘴唇，他们的勇气使他们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丧心病狂的严刑拷问。尤其是这座房子里被称为“的士高”的东西。

　　被完全摧毁的巡洋舰不过是凯龙巨大旗舰的一部分。史前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它缓缓生长出新的结构，替换遭到破坏的部分。

　　半球型的指挥前哨俯瞰着旗舰的整个舰桥部位。凯龙正独自站在那里，朝投射屏幕上的一个人影大发雷霆。他赶走了所有的下属，甚至包括最忠实的格雷尔。他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在女性战士米莉娅的嘲弄面前显出的那份无助的狂怒。

　　“你怎么敢质疑我的指挥能力？”他责骂道，“你以为自己是谁？”

　　她的投影就立在他的面前。她是个体态轻柔，站姿笔挺的高个子女攮，头上还留着一头墨绿色的长发。她挺直了腰杆，身形显得更加高挑，“我可是昆德伦诺战斗机甲大队的核心，还是所有天顶星军队中最出色的战机飞行员。”

　　凯龙朝她吼道：“总有一天，你的自负会让你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米莉娅。”

　　她的一边嘴角在微微上扬，“可恰恰是谁，造成了被微缩人再次击败的事实，又是准让你自己成为众多下属的嘲讽对象呢，幕后黑手？”

　　他伸出一支手指着她的鼻子，“因为你从未和真正的高手比武过，所有才会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过我可劝你小心一点，米莉娅，你还嫩着呢！在敌人的战舰上有个非常厉害的家伙。你根本打不过他！”

　　她不但没有发怒，这句辱骂之言反而引起了她的兴趣，“这么酷，SDF－1号上有个技艺出众的飞行员，一个超级王牌？有意思！”

　　她笑了笑，嘴角的两边转瞬即逝的小酒窝更加增添了她猫科动物一般饥渴而又危险的美：“我倒要会一会他。”

　　嗬！原来什么都是假的！罗伊看过摄影棚之后想道。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不愿意相信那些流传甚广的传闻，但眼前小小的少林寺山门和佛堂，树木，植物，还有草皮植被，它们全部都是用塑料和其它材质预先制成的，它们都是飞船上各个洛波特微型工厂的产物。

　　人群又是跑，又是喊，他们一个比一个粗鲁。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谁是重要角色，因为其他人都要挨他们的打。罗伊还听见类似军营里的格斗声，但不同的事，军营里的训练都是整齐地排成行列后进的。

　　他认出一个人，那是万斯·哈斯利伍德，明美的私人经纪人，现在还是这部由她主演的电影助理导演。他正跑上跑下的，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我们开始下一个镜头！”“明美，林凯：休息几分钟！”“衣橱？听着，亲爱的。这些服装糟透了！”

　　罗伊转身走开，在一处假布景周围踱着步子，并朝临时搭建的台阶瞥了一眼。“啊，嘿！”

　　明美提高嗓子喊道：“福克少校！”接着，她飞跑着奔下台阶来到他跟前。她穿着一身中国农家式样的短上衣和长裤，头发紧紧地扎成一根辫子拖在脑后。

　　由于个子太高，他只得低头看着她，眼睛里充满了怜爱，“我们人见人爱的大明星现在怎么样了？”

　　她指了指边上的聚光灯和其它设备，“正在努力学习做个好演员，我扮演的角色是个年轻可爱的女英雄。”

　　“听起来很有趣。”罗伊在撒谎。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苦差事嘛，不过对于那些不会飞的人来说，也许还是可以容忍的。

　　“嗅，对了！”她突然兴奋起来，“可是——瑞克在哪？他躲起来了吗？”地朝周围张望着。

　　“恐怕瑞克现在是来不了了。”

　　她的手飞快地按在自己的嘴上，“他没受伤，对吧？”

　　“伤得不重，不过他得在医院里修养一段时间，我想，也许你会愿意停下来看看他。”

　　罗伊的口气略微强硬了些，“我是说，如果你能从工作中挤出点时间的话。”他指了指摄影棚里杂乱的人群，倔傲地摇了摇头，他金色的头发也跟着摆动起来，“我确信你对他的探视会比世界上所有的药物都更有效。”

　　明美也发觉摄影棚中的生活并不像别人描绘的邢样令人振奋——事实上，它不但单调乏味，而且还很花时间，甚至需要没完没了地重复同样的动作，这和她所想的截然相反。她仍然渴望成为超级巨星，但这部电影给她的热情泼上了一盆冷水。

　　除此之外，尽管她本性有些轻浮，但她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欠瑞克太多太多了，他负伤住院的消息对她反而更有利——这是个报答的好机会，换了别人也不会拒绝的——也许她还能从中体会到某些戏剧表演的窍门呢。

　　“我当然会去的！要不是瑞克·亨特，我的小命早就不在了！”

　　罗伊裂开大嘴，坏坏地笑了一下，“真是个好女孩！”

　　“少校！”

　　罗伊和明美同叫转越身，发现林凯大步赶了上来，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们。这个气鼓鼓的年轻人穿着一身黑色上衣和裤子，上面缀着山色条纹。“如果你还缠住明美不放，浪费她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何时才能重新开工？”

　　罗伊仰起头，从鼻子下方俯视着林凯，他早就听说过小白龙饭店里那场打斗的故事，但他不明白林凯是否知道弱肉强食的道理……

　　可罗伊对女人要比武术在行得多，二者相比，他更愿意选择前者，当然这也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既然林凯喜欢装腔作势，那就由他去好了。

　　“说的是。”他朝林凯温和地笑笑。

　　明美皱了皱眉头，堂兄的粗野使她有些不快。这时，万斯·哈斯利伍德也在召唤他旗下的明星——第一梯队，他是这么称呼她的。

　　看上去明美的情绪好些了，但罗伊并不这么以为，林凯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她朝摄影棚跑去，而林凯却对罗伊投去钢铁般生硬的一瞥，这才跟着明美转身走开。

　　罗伊吹着口哨离开了喧嚣的摄影棚。

　　他的心情十分愉悦，甚至很有几分得意，这时吉普车内通讯器的呜叫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出什么事了？”

　　通话器里传来丽莎的声音。“福克少校，一艘外星人的飞船脱离了他们的舰队向我们飞来，速度非常快。两架朱砂小队的变形战斗机正准备紧急起飞，格罗弗舰长命令由你来指挥这次拦截行动。”

　　“那两个人是谁？”

　　“斯特林和迪克森。”丽莎回答道，“克莱马上尉负责指挥你的骷髅小队。如果局势需要，他马上会升空支援。”

　　“好的。”罗伊告诉他，“如果情况不妙，看到海盗旗①时我会很高兴的。”

　　【①骷髅中队的标志就是西方传统的海盗旗，由头骨和两条交又的大腿骨的图案组成。】

　　EVE系统已经关闭了，在他头顶，巨型的飞船穹顶延伸到遥远的地方。罗伊·福克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咆哮着冲出了安静的麦克罗斯城，他在想这一次的战斗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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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个人的观点出发，在整个洛波特战争当中除了凯龙对米莉娅煽动促成的违令突袭之外，几乎就没有多少可以预知的事件。整个事件发生的所有迹象全部都围绕在这两个人身上，天顶星的高层指挥官不但丝毫没能察觉出任何异样，而且还相当盲目。

　　                          ——《时代思潮——外星心理学》





　　“通知所有岗位，”格罗弗命令道。他冷静、低沉的嗓音传遍整个舰桥。“针点防御屏障系统进入准备阶段。告诉战斗机指挥中心，朱砂小队立刻起飞。”

　　正如格罗弗所担心的，新一轮的攻击又开始了，问题在于这个时点正处于他的政治攻势的当中——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对最高委员会的说服工作。

　　自从他带着阿拉斯加之行的惨败和对最高委员会那道丧心病狂的命令的沉默回到战舰上之后，格罗弗就时常通过一种被称之为“秘密通道”的加密方式向一个不知名的收件人拍电报。根据他的命令，太空堡垒上所有对此感兴趣的船员都必需保守这个秘密。多好的船员啊！他们始终没有再过问此事。

　　这架孤零零的敌机越飞越近。精疲力竭却又英勇无畏的后勤人员正在努力完成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他们把数不清的给养、军械、装备、救护设施以及其它各种物资搬上飞船。有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战舰才能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支撑下去。

　　全球内战爆发前夕，也正是超级航空母舰如日中天的时期，除去在船厂大修以及其它不出勤的时段，每艘航母一年有六个月时间都在海上游弋。因此，只要保证任意时刻海上有一半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值勤，那个时期的美国海军就算出色地完成了正常的工作。然而对SDF－1号来说，除非格罗弗取得额外的进展，它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舔舔自己的伤口，时间一到，它又得被赶回深速的外太空。

　　在翠竹的士高舞厅罗，三个天顶星特工勇敢地接受了几名女性微缩人称之为“舞蹈”的痛苦考验，他们汗流浃背，累得精疲力竭。突然，警报器响了，他们先是警觉起来，接着又感到一阵放松。相比起来，骇人三重唱在舞池里的忍耐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三名女性飞也似的抓起自己的私人物品，向大门冲去。珊米停下来拍了拍利克的脸颊，“我从未见过像你们这么奇怪的人，不过很有趣！”

　　维妮莎也快速地拥抱了布朗一下，“我们下次再一块玩吧，小伙子们！”

　　而琪姆则向康达抛了个飞吻，接着她和她的同伴喊了声：“我们真的很开心！”就消失了。

　　看着她们的离去，康达待立在原地若有断思地说：“你知道……我也过得很愉快。”

　　另外两个盯着他看了一阵，还是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凯龙的话根本打消不了米莉娅的傲气，她要开始行动了。

　　现在，她自己的攻击巡洋舰正在进入大气层，她们对红热的舰壳毫不在意，她正稳稳地坐在自己的昆德伦诺战斗机甲上，等待着猎杀时刻的来临。

　　指示器上的“出发”标志亮了。这群配备了最尖端的重型装甲的昆德伦诺机甲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机降舱。

　　她们投放的方式看似杂乱，但实际上早已做好了准备，即将布成战斗——机降阵型，背部的推进器发出明亮的火焰，她们集结完毕，开始了对SDF－1号的攻击。

　　作为飞行服的一部分，米莉娅的头上载着一个绿色的面罩。光线透过面罩把她的脸庞也映上了淡淡的绿色。“我要找一个很特别的战斗机飞行员。”她告诉身后一大群破击部队的成员，“他是个非常历害的家伙，你们很快就会在战斗中发现这一点。一旦他的身份得到确认，你们必须马上避让，让我来亲自对付他。这是场个人对决！你们听明白了吗？”

　　昆德伦诺机甲和三引擎歼击机的混编大队纷纷传来确认信息。

　　米莉娅再次检查了一遍自己的重装机甲，期侍着这场即将来临的猎杀行动。

　　太多的因素最终导致了这次不可改变的违令行动！这可是羞辱故作姿态的大傻瓜——凯龙的好机会。而且能和一个值得她出手的敌人会会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幕后黑手羞辱她的话中间有一句切中了要害——她从未遇上过一个能和地势均力敌并得到她尊重的敌手）。这也是向阿卓妮娅的权威发起挑战的方式，也许洛波特统冶者都会为她的英勇善战而欢呼歌唱呢。这一击将对终结这场战争起到决定性的怍用，这将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光荣。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令人战粟和恐惧的彻底毁灭。

　　因为一旦她战败——尽管她术莉娅从未尝过败绩——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剥夺，甚至她的生命。可是如果不去冒险，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她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和胜利。要使敌人免遭米莉娅攻击，其难易程度与从雌狮利齿中夺下血淋淋的猎物相当。

　　而此刻，SDF－1号也已经严阵以待。

　　滑车操作员指引VT战斗机进入弹射区域，太空堡垒、代达罗斯和普罗米修斯号航空母舰上也挤满了各式作战飞机。从高耸帕舰桥向下望去，眼前的景象就如同一棵挂满了玩具的圣诞树。VT战斗机的机翼后掠角拉到了最小，他们为弹射做好了最后准备。

　　丽莎·海因斯已经对贝恩和麦克斯下达了起飞的命令。莫伊拉·弗林中尉，负责指挥滑车操作员的军官用手指了指弹射操作员，片剥之后，麦克斯·斯特林像火箭一般冲了出去，在弹射器的推动下转眼就达到200节的高速度，而贝恩也随着一声“呀唬”的呼喝紧跟着同伴飞上了蓝天。

　　丽莎通过内部网络询问道：“福克少校的战斗机做好起飞准备了吗？”

　　克劳蒂娅离开了她的岗位——竟然在这个时候离开岗位——大步流星地走到丽莎身边。“是罗伊率队执行这次拦截任务吗？”

　　丽莎咬住嘴唇，把刚要说的话咽回肚子里：“你是说他事先没告诉你吗？”

　　“是的，克劳蒂娅。”

　　罗伊扣上了他的VT战斗机头盔——就是“思维帽”，有些人总喜欢这么称呼——这时，本属于他亲自指挥的骷髅小队的战斗机，一群深受他信赖的小伙子们也到达了弹射区域。

　　“祝您猎杀愉快，少校。”丽莎说道。和以往一样，在他的显示屏里，她的脸上充满了担忧和自负的表情。

　　“可我对赚到菠萝色拉更有兴趣。”他的声音通过无线电传了舰桥。

　　丽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正要对方确认关于菠萝色拉的通话内容，可身后的克劳蒂娅却大笑起来。对自己年轻的部下表现出的乐观情绪，格罗弗感到几分一惊喜。

　　罗伊、麦克斯和贝恩与普罗米修斯号航母上起飞的另一群战斗机会合了。作为指挥官，罗伊率队爬升，再爬升，飞机像子弹一样往上蹿，所有的人都热情地渴望和那些强迫他们应战的敌机来个殊死对决。

　　罗伊看着他们，心里不禁有些慌乱。除了瑞克之外，所有的VT战斗机飞行员都不曾有过和昆德伦诺型战机交手的经验，而前者此刻却还在医院静养，

　　罗伊却记得这种天顶星战机的加速性要比其它型号都要出色，如果SDF－1号所面对是一个师的昆德伦诺，那么就跟敌人所说的一样，游戏到此结束。

　　“空中缠斗？”贝恩嘀咕着，“你们这伙天顶星人被教训得还不够惨吗？现在，痛宰你们的时候到了！”

　　他们来了。可让凯龙心惊胆寒的强大敌人到底在哪儿？米莉娅沉思着，但她和带队的几架重装昆德伦诺并未因此停手，她们和数量略少于己方部队的敌机展开了格斗。

　　她高声呼号着，那是一句昆德伦诺部队的战斗口号。翻译过来就是“把他们从天空抹去”！

　　话音刚落，昆德伦诺机甲就纷纷倾泻着瀑布般的弹雨。变形战斗机群勇猛地冲了进来，它们用躲避和干扰的方法摆脱导弹的威胁，同时向敌群发起了反击。

　　罗伊做了个跃升转弯半滚倒转，再来了个倾斜转弯，险险地避过一架昆德伦诺战机射出的红色光束。骷髅中队的队长兜了个圈子——如果让其它飞行员做这个动作非得把机翼弄折不可——把外形粗壮臃肿的重型昆德伦诺战机套入了炮口的十字准星，扣动了扳机。

　　这种型号的机甲使他回忆起月球轨道附近的那次袭击。当时，一架和它一模一样的战机披着异常坚实的装甲如同鬼魅一般袭来，给他的手下造成了重大伤亡，这段回忆让他的嘴里泛起苦涩的滋味，看着这架昆德伦诺的头部模块被打了个大窟窿，他内心的痛楚也减轻了大半。高密度的战斗使他感到心灵像被掏空了似的。

　　外星人的机甲向地上栽去，拖着一条长长的、不规则的油迹和红黑色的浓烟。

　　“干掉一架。”罗伊·福克低声自言自语，接着寻找下一个牺牲品。

　　它们在云层上方激烈交战。一架昆德伦诺战机加大了推力猛冲过来，追逐着贝恩正在转急弯的VT战斗机，接着又跟来一架外形十分占怪，甚至和胎儿的形状有些相似的机甲，它像被捅开的马蜂窝，放出一大群空对空导弹。

　　导弹飞行的速度快得惊人，甚至连人眼都来不及反应，只有通过燃烧的火焰和螺旋状的尾迹才能探测到它们的存在。可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就是追不上麦克斯·斯特林。他扭转机身，把VT战斗机做了个看似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滚转机动，并对几枚导弹的导航系统实施了阻塞干扰，接着又利用殉爆击毁了大多数导弹，最后摆脱了残存的几枚漏网之鱼。

　　就在最后一枚导弹射偏之前，他已经完成了战斗机的变形动佧。一切换到铁甲金刚模式，他就向袭击者跃去，全副武装的战斗机横插一刀的姿势就像潇洒的兰斯洛特爵士①。

　　【①英国亚瑟王时期圆桌武士中的第一勇士。】

　　麦克斯的自动武器开火了，雨点般的炮弹打在昆德伦诺机甲上，把它打成了起火的碎片，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他及时掉转机身，跟上了另一架悄悄摸上来准备偷袭的昆德伦诺。利用洛波特技术铸造的机炮怒吼了，电锯般的声音再度响起，这架外星战机又成了一堆急速坠毁的残骸。

　　来莉娅亲眼目晰了眼前的一切：这架缀有篮色条纹的VT战斗机刚刚取得了一次胜利，正狂暴地穿过天空，没有一个天顶星人敢向他挑战。除了他，还有谁会是凯龙赞不绝口的微缩人王牌飞行员呢？

　　她加大推力，火箭一样飞快地向他冲去，她的身影如同一只充了电的老鹰。“现在，你的死期到了！“

　　不过麦克斯·斯特林今天的日程表里并不包括慷慨就义这一条，他躲开她射出的第一速饱掸，趁着她作“之”字形机动的时候绕着她的机甲兜了几个圈子。

　　米莉娅转过身来，发射了几枚导弹，它们沿着弧线打了个半圆攻向铁甲金刚，留下一道道优美的轨迹，就像五月节庆典时的彩带。

　　这一轮攻击又被麦克斯躲过了。他笔直地向她冲去，猛烈开火。

　　他的飞行技术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你这个悲魔！”米莉娅轻声地说，但她的语调里甚至带着几分欣喜，她知道，要是能够亲手杀了他，那将会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情。

　　重装机甲和铁甲金刚纠缠在一块，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它们就交错了十来1个回合。

　　米莉娅十分震惊：难道这个微缩人具有人工增强的反应力和心灵感应吗？从他驾驶战斗机的风格来看，情况恐怕正是如此，

　　她做了个弹道爬升，而麦克斯却保持着不变的姿势加速冲到了昆德伦诺机甲背部的推进器模块上。米莉娅的战机挣扎着，擦出一串串火花。突然，她挣脱了敌人，虽然受了些许轻伤，但她又一次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她的粒子火炮向铁甲金刚倾泻着怒火，打得他连连后退，再过几个回合就可以进他回老家了。

　　麦克斯依靠模式转换，调到战斗机模式重新稳住了战机。他闪避着敌人的攻击，争取到一些腾挪的空间，寻找机会重新获得主动。

　　米莉姬得意地笑了，她像个野蛮的女猎手紧紧咬着他穿过了云层，一路高叫着：“你躲得了一时，但躲不了一世！”

　　“真是奇怪，”丽莎低声说，“那些外星人的战斗机并没有攻击我们。事实上，它们基本在原地徘徊，掩护追逐麦克斯·斯特林的那架机甲。”

　　克劳蒂娅点点头，“看来那是带队的长机，或是其他重要人物，这个人可能和麦克斯有些过节。”

　　“谁能猜得透战斗机飞行员脑干里想了些什么？”格罗弗耸了耸肩，“更何况他还是个外星人？”

　　“可他们选中麦克斯肯定有些别的原因。”

　　她猜对了。

　　“命令中尉①马上撤离。如果他们继续保持追踪，那么敌人的目标就不是SDF－1号。”

　　【①作者似乎未曾交代麦克斯何时晋升的中尉，原文如此。】

　　收到罗伊的指令后，麦克斯着实大吃了一惊。“撤离？等——等一下。我还没把它击落呢！”

　　事实上，这时候他并未占得先机，不过他的确已经尽了力——而且比任何还活着的人表现的都要出色。

　　在地面上，本性害羞而又谦逊的麦克斯·斯特林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可能显得温文尔雅。也许这是某种天真却又诚实高尚的表现，因为在空战中，他生活在闪电般的高速度里，并统治着那片天空。

　　“紧紧咬住你的那架敌机始终不肯放过你。”罗伊解释说，“他们想弄明白敌人到底要干什么。”

　　“好吧。”麦克斯顺从地说。他也感到这个敌人和其他人有很大不同。不管怎么说，也不管他是谁，这个外星人真是个厉害的对手。

　　麦克斯驾机向边上的一个角落挤去，他一个猛子扎下去飞向太平洋洋面，这个动作完成得丝毫不费力气。而那架昆德伦诺机甲也加大了速度飞也似的跟了上来。太空堡垒上的格罗弗一直关注着舰桥仪表的显示，这时他站了起来：“原来如此。现在我明白了。”

　　罗伊珍藏的物品中甚至没有一件高档的浴袍，他最最宝贵的财产却是一套精致的飞机模型。

　　瑞克最喜欢的飞机和罗伊一样：那是一架漆成黄色、脆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斗机。它是德国制造的福克式三翼飞机，上面还涂着黑色的铁十字标记，以它为主角的那场空中冲突几乎可以上溯整整一个世纪。

　　“福克，小弟，那就是我！”罗伊很喜欢他说这句话。

　　门开了，瑞克漠不关心地看了一眼。突然，他像是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坐了起来。“明美！”

　　她穿着一件带皮毛翻领和袖口的红色小山羊皮长外套，脸上戴着一副茶色眼镜，打扮得相当入时。

　　“刚才我没发现你在休息，希望你别介意……”

　　她走上前来，他连忙把这个小玩具放到一边。电影剧组的化妆师和发型设计师为她做的微妙处理效果相当不错，她看起来漂亮极了。

　　“这问屋子不错，挺宽敞的。”她四下打量着，高兴地说。她的眼睛落到了那束鲜花上，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能见到你真是太棒了。”

　　“我的样子一定很糟糕。”她岔开话题，“不过那是因为一听到你受伤的消息，我就从摄影棚里赶了出来。”

　　“你是怎么找到这来的？没几个人知道呀。”在战争中负伤的军人如何分派病房至今仍属于机密内容。

　　“福克少校告诉我的。今天下午他跑到摄影棚找我。”她拍了拍病床，“我坐在这你不会介意吧？”

　　我又欠了你一次，大哥！瑞克心想。

　　“嗯，真不错。”明美边说，边把四肢在床上伸展开来。她的眼睛扑闪了两下，接着娇态迷人地打了个哈欠，把脑袋枕到自己的手臂上。

　　“你看起来很疲倦。”

　　“我可累坏了，瑞克。我整天忙着拍戏，但和我预计的进度相比，时间总是不够。

　　“你想躺在这里睡一会儿吗，明美？”

　　她的眼皮已经闭上了，“那可真是太好了，！如果我能在这……多待一会儿……”

　　没过几秒她就睡着了。

　　他望着明美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我们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明美，我也不知道我们之间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愿意为你的平安和幸福付出任何代价。

　　他从被单下抽出腿来，双手环抱着膝盖，下巴顶在上面看着她进入了梦乡。他实在想不起来上一次感受到这种幸福是什么时候。

　　“让我们继续把它搞定！”罗伊·福克吼叫着，把最后一束子弹打进一架受损的昆德伦诺机甲，接着又把另一架天顶星飞行器送上了天。这架漆着骷髅和交叉白骨的VT战斗机来了个侧滚，接着又一个俯冲，寻找下一个猎物。空中布满了导弹的轨迹、外星人的射束、致命的炮火、加特林航炮的弹丸和没完没了的爆炸。

　　敌人的带队长机和麦克斯还在为了这场锦标赛打得不亦乐乎，可罗伊和其他的VT战斗机飞行员并不打算把其余的入侵者当做局外人白白放走。太空堡垒堡防御军的飞行员们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让这些家伙见识见识自己的舞姿。

　　而昆德伦诺机甲部队也毫不犹豫地应战了。于是，一场死亡的舞蹈就此开演。

　　克莱马上尉，罗伊骷髅小队的副指挥官作为援军带队出现了。

　　现在局势已经明朗，他们知道麦克斯和敌长机之间的对决并不是一种牵制性的战术，

　　罗伊拉起飞机做了个殷麦曼机动和短距S，击中了另一架昆德伦诺机甲。这时，他看见克莱马被一架天顶星战机咬住了尾巴。

　　敌机越飞越近，罗伊赶忙飞过去解围，但太晚了，上尉的飞机已经燃起了火焰。

　　“克莱马，快跳伞，该死的！”罗伊大声叫喊着，这架击中克莱马的敌机引得他怒火中烧，“你现在很安全，快跳伞！”

　　克莱马弹射成功，另一架骷髅小队的战斗机及时呼叫SDF－1号派出海空搜救队，克莱马上尉的降落伞迟迟没有打开，直到他进入空战区域的时候，降落伞不知怎的突然弹开了。罗伊猜想克莱马可能已经被敌人击中，降蒋伞自动打开应该星弹射桌椅本身的自动触发程序发挥了作用。

　　罗伊急切地打着圈子，他要确保敌机不会趁机攻击毫无还手之力的克莱马。

　　这位头发斑白的上尉调到骷髅小队已经好多年了，早在全球内战时期，他们就同在旧式的克诺莎航空母舰上共同服役。克莱马是军队名册上年龄最大的VT战斗机飞行员，罗伊是看着他一年一年地老去的。

　　骷髅小队的队长一门心思都扑在照看他的老朋友身上，以至于出现了防御上的疏忽。他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危险，直到一架昆德伦诺机甲的前置火炮在他的战斗机上打出了几个大洞。

　　“啊！”他呻吟了一声，疼痛的感觉就像被烧红的铁钎戳进体内一样。

　　贝恩·迪克森也赶来救援，他在这架天顶星战机进一步逼近之前截住了它，但罗伊的VT战机正不断损失高度，机尾还拖着滚滚黑烟。

　　激烈的战斗像战斗机和交织的战火组成的龙卷风一般正离他远去，而克莱马的降落伞则平静地飘到了海面。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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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直接和简单的了。亲眼目睹当时场面的资深战斗机飞行员们都摇了摇头，他们自吹自擂的调子也明显放低了不少。

　                                  ——扎查理·福克斯，《初级VT战斗机教程：人机合一》





　　麦克斯和米莉娅之间那场不可思议的对决还没结束，他们从天空的这一头打到了那一头。

　　麦克斯又把战机换成了铁甲金刚模式，成“之”字形线路高速穿梭的战机活像两只疯狂的蜻蜓。麦克斯发射了几枚导弹，但又被她躲了过去；接着他的加特林机炮划出明亮的弹头轨迹，差点打中她的机甲。但是她又躲了过去。这是麦克斯经历过最困难、最危险，却也是最刺激的一场空战，他感到时间过得飞快，尽管自己表现得比敌人更为出色，但他根本没有考虑最终的胜负。

　　对于米莉娅，情况则完全不同。她不但没能击败这个微缩人，反而有可能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他和凯龙描述的一样棒，甚至更加出色。在她一长串猎杀名单中，这是她第一次真正开始认识自己的对手。

　　也许正如古老的智慧中所说的那样，一山更比一山高，但这种念头使她很不高兴，她的心里充满了愤怒的恐惧。

　　她撕开一小朵蓬松的白云，SDF－1号就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近。“他的飞机就在那！”

　　她开启了最高速度紧追不舍。也许和他那些没有防护的伙伴靠近一些会使他投鼠忌嚣，无法集中精力向她开火。

　　这是个大胆而又绝妙的计划，风险不小，但是她很满意。

　　“我没办法及时截住他！”麦克斯在指挥通讯网络中抱怨道，现在他的脑子里装的只有那个充满才气却又诡计多端的敌人。

　　“他们正向我们飞来，舰长——笔直地向我们逼近！”丽莎提醒道。

　　“告诉空防部队，不要开火！”格罗弗大声喊起来，“斯特林和敌人靠得太近了！再次检查所有舱门，看看是不是都关好了！重新确认所有市民都已进入防空掩体！”

　　警笛如同女妖的歌声在麦克罗斯城内部巨大的空间内回响。

　　瑞克正平静地注视着睡熟了的明美。他抬起头来向外望了望，接着下了床。他摇摇晃晃地迈了几步，缠绕着绷带的脑袋在微弱的力场作用下疼得像个低音圆鼓。他根本不知道警铃大作的时候病人和探视者该采取怎样的回避措施。

　　明美睡得很熟，甚至动都没有动一下。瑞克发现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他不知道人都上哪去了，可事实上，医生、护士和其他医院的员工正忙着把最优先的病人——新生婴儿、特别护理病人和其他无法自行走动的人送到安全的地方。他甚至听到飞船内部的舱门“嘭”、“嘭”的闭合声。

　　瑞克看了看明美。在这里，她和其它他所能想到的任何地方一样安全。他必须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瑞克想找个人问问。他快步走了出去，可每跨一步，脑袋都震得疼痛难忍。

　　SDF－1号外部的舱门基本都已经闭合。当然，整艘战舰上的人员部接到了这个消息，但还是有一个例外：那是海空搜救队的直升机出动救援克莱马上尉时打开的。

　　巨大的舱门不可能立刻闭合，但它也基本上完全关闭了。米莉垭看到了这个缺口，便飞了过去，一头扎进了太空堡垒。

　　“就是它！”麦克斯稳住了战机，一丝不乱地跟紧了敌人。他的座机现在正是战斗机模式，尾翼险些被垂直落下的闸门切断，VT战斗机闪闪发光的腹部也差点蹭到舱门的下表面。

　　他顺着弯弯曲曲的巨型通道——这里原本是专门为运送各种零配件、机械和其它制品的大型车辆的通行而设计的——紧紧咬住这架大型重装机甲，他们离麦克罗斯城越来越近了。

　　“来呀。小东西，快来追我呀！”米莉娅不服气地喊道。在后视显示屏上，她看到敌人靠得更近了，两架战机在相对狭小的通道内高速通行，这让人感到有些毛骨悚然：“等你追上我时候，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瑞克透过强化玻璃望着外面明媚的阳光，他看见最后几个市民匆匆钻进防空掩体，不少建筑物的残骸正从高处坠落下米。

　　一个庞然大物落向麦克罗斯城的街区，地面都被它撼动了。瑞克发现自己盯着的原来是架昆德伦诺机甲的后脑。

　　他们竟然闯进了飞船！我们完蛋了！昆德伦诺机甲的推进器喷射着火焰，顺着马路飞也似的疾驰而过。它的块头比小型楼房还要大，飞行的气流几乎把玻璃窗给震碎。

　　瑞克笸点被气流吹得失去平衡，这时又一艘大家伙从天而降。瑞克认出这架铁甲金刚是麦克斯·斯特林的座机。

　　看来，也许我们还没玩完！“追上去，麦克斯！耶！”

　　像昆德伦诺一样笔直地站立着，铁甲金刚喷吐着火焰冲过街道搜寻他的对手。

　　尽管她对昆德伦诺的操控依然得心应手，但米莉娅对这么狭小的地形确实不太适应。她越过脚底的矮墙，撞翻了不少楼顶的标志牌和其它固定设施。她根本就没把这些放在心上，而且它们也丝毫不影响机甲的作战效能。

　　然而麦克斯占据了地利的优势，他对市区内的每条街道都了如指掌。

　　米莉娅打了个弯，发现了她的敌人。

　　铁甲金刚脚底的推进器向前喷射着火焰，在她面前猛地刹住了。

　　他们之间隔着几个街区。麦克斯挥舞着机色雪茄状细长的机炮开了火。冰雹般猛烈的弹头打在昆德伦诺的机身上，在装甲最薄弱的部位打出了几个窟窿，在动能的冲击下，重型机甲失去了平衡。尽管使出了全身解数，米莉娅仍然没能让她的机甲摆脱被动挨打的地步。她不得不开始后撤。

　　昆德伦诺机甲再次站稳了脚跟，愤怒的米莉娅感到气血直冲脑门。“就凭你也想跟我斗？”她嘶喊着，但是他根本听不见。“你这个无耻的笨蛋！”

　　麦克斯的战机没有任何无线电反应，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铁甲金刚只是静静地站着，手中的自动火炮指向米莉娅，等待她进一步的反应。

　　这是最明白无误的挑战，所有的人都能体会得出她的话驱散不了脑海中涌进的纷乱思绪。凯龙说的不错！这个微缩人简直就是战场上的魔鬼！

　　“开启靠他们最近的顶部舱门！”格罗弗果断地下令。“我们得把这架外星人的战机赶出飞船！”

　　昆德伦诺的外部接收器捕捉到伺服电动机发出的磨盘般刺耳的声音，米莉娅立刻得知顶部的舱门已经打开。她用肩膀撞向旁边的建筑，以便腾出点战斗空间，整座大楼像个塑料玩具一般碎落了一地。

　　她的昆德伦诺战机在前臂部位安置了能量武器，米莉垭开火了，机甲粒子束和炮弹喷涌而出。铁甲金刚一蹲，躲过了一束炮弹，接着又借助脚底的推进器高高跃起，避开了另一串。

　　麦克斯操纵自己的铁甲金刚缓慢地向敌人走去。不到最佳时机绝不会开火，麦克斯要用下一轮炮弹彻底结束这场对决。作为一名战士，他相信自己的对手同样也很清楚下面将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场勇气和意志的较量。

　　走到多近才开火呢？又会是谁害怕正面相遇而沉不住气抢先开炮呢？

　　这就是洛波特战争中充满怪异、未知和无奈的独一无二的时刻。

　　麦克斯觉得自己就是西部电影中的一名勇上，而他们也是他自小就很喜欢的角色。如果公爵①能亲眼看到过一幕该有多好！

　　【①不晓得公爵意指何物，原文如此，译者注。】

　　铁甲金刚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自动火炮也随着他的步子轻轻起伏。此刻的麦克斯同时还哼着“别弃我而去，噢，我亲爱的”的曲调，可惜的是只有他自己能听得见。

　　就在这短短的瞬间，米莉娅竟然有十几次想要扣动扳机，但荣誉感终于使她没有动手。这是一段致命的距离，只要枪声一响，他们俩就有可能落得个同归于尽的结局。如果这个微缩人胆敢迈进这段致命的范围，那么她米莉娅，昆德伦诺机甲部队的领袖也绝不能示弱。

　　“噢，今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之日——”麦克斯依然在哼着他的小曲。

　　铁甲金刚的步子在十码左右的距离停了下来。两台巨型机甲之间的街区很快就消失了。

　　就这么杀了他可太便宜这家伙了！米莉娅的脑子里有个声音高叫着。他是死在我手里的，死也得死个明白。

　　不待自己考虑清楚，昆德伦诺战机的推进器就启动了，重装机甲像火箭一样穿过顶部敞开的舱门，飞上了半空。她放出一簇嘶嘶作响的导弹，但紧迫不放的铁甲金刚却躲过了这一波攻击依然向前逼近。

　　麦克斯通过机体变形转到了变形战斗机模式，通过弹道爬升的手段继续追击。“这么不中用？你以为自己是朝圣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这时，耳机里传来丽莎的声音：“朱砂三号，立刻返航。你已经把他打败了。”

　　还不够果断。麦克斯一边告诉自己一边调头归航。他心里明白，那个天顶星飞行员肯定也明白。

　　恼羞成怒的米莉娅驾驶着自己的昆德伦诺战机一头扎进了同温层。”我米莉娅，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微缩人——你将为此付出代价。我发誓！”

　　在天空的另一头，剩余的VT战斗机正追逐着最后几架残存的三引擎歼击机和重装昆德伦诺。罗伊强压住胸口剧烈的疼痛，装作满不在乎的声调说，“好啦，看来他们也差不多都玩完了。”

　　“福克少校，”丽莎在舰桥上发话了，“你的高度损失得相当快。你没事吧？”

　　他朝战斗机的视频探头笑了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轻松和愉快。“当然。我好极了。不过麦克斯那边怎么样了？”

　　“他很好，少校。”

　　“那我的克莱马老兄呢？有进一步的消息吗？”

　　屏幕上丽莎的脸突然变得像斯芬克斯一般令人捉摸不透，“他现在已经处于特别看护中，罗伊。现在返航吧。”

　　“收到，SDF－1号，我们即刻返航。”

　　“祝你好运。”

　　梦，总是美妙的，但梦醒时分却往往不那么令人满意。

　　“啊，你在这呀！我跑遍了整个世界才把你找到！嘿。明美！快醒醒！醒醒！”

　　但她不愿意起来，她生来就是那么贪睡。那是多么美妙而又安逸呀，要知道，梦是她最安要好的朋友了。

　　不过自己从床上爬起来总比被人粗鲁地——甚至是用力地摇醒来得舒服些。

　　她揉了揉眼睛，眨眨眼皮，一眼就看到了万斯·哈斯利伍德。“出什么事了？”

　　他的样子显得异常恼火。“亲爱的，宝贝，因为你的缺席，拍摄工作不得不中途暂停，这还不够吗！你是主角，没有你，这部片子怎么拍得下去呀！”

　　她打了个哈欠，朝四周张望了一下，突然僵住了。“你进屋子的时候没看见这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吗？”

　　“嘿，亲爱的，你发傻了还是怎么回事？”他大喊大叫。时间就是金钱，只要一跟金钱搭上边，万斯·哈斯利伍德就会变得非常令人讨厌。根据合同，如果电影的拍摄成本没有超出预算，他将在结余的那部分资金中接一定的百分比提成。

　　“想想看，你的前程非常美好，甜心！你根本不该把时间花在男孩子或者其它诸如此类的事情上，明白吗？”他看了看那张床，上而乱得很，简直无法让人入睡：他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看来没有意外发生，没有人意图收买他的明星，也没有人向她采访或者秘密允诺些什幺。

　　“今天我们还得再拍五组镜头！”他斩钉截铁地说，“来吧，宝贝，我们走。”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把她从抹上拖下来。

　　明美让步了，她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快步离去。她发现作为一个明星就必须忍受被人赶过来赶过去。她迷恋大明星的魔力，但却从未仔细考虑过将为此付出的代价。况且，在她看来这也是值得的——不是吗？

　　“我父亲说的一点不错，”万斯·哈斯利伍德冒了这么一句，“他说我该去做会计师。”

　　在变形战斗机的机库里，地勤维护人员正忙着检查刚刚着陆的飞机。这场和昆德伦诺机甲的战斗给它们添了不少新的伤痕，看来这批地勤人员在接下来的这几个钟头里是没法睡觉了。

　　两名军队的机械维修员在骷髅中队长的座机上架了个梯子，准备爬上座舱好好看看。

　　“哇！这次他可真的被人打中了，，”其中一个说道，“真不敢相信他竟然能飞得回来，而且还是独自一人。”

　　他跟着自己的队友爬上了扶梯，扪了扪他的后背，这时另一个维修员突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呼喊，他马上停了下来。“嘿，什么——”

　　他扭过头，斜过身子靠向梯子边上几英尺外的一个角落——这只是他们这一行最基本的技能之一。他往座舱里一看，也不由得也停住了手上的活计。

　　驾驶舱薄弱的装甲板上有个突起，后面还有好几个破洞。座椅也已经被鲜血染红，渗出的血迹甚至流到的地面上。

　　罗伊·福克和其他受伤的同僚正坐在医疗室等待医生的筛选分类，受伤最严重的小伙子们都被优先送进了急诊室。

　　罗伊失血相当严重，他已经感觉到有点头晕，但伤口很容易就缝好了，他刚刚输了一瓶子血浆。

　　“嘿，”他问一个匆匆走过的护士，“这种治疗真的有必要吗？”他举起被放平的手臂，输血管还接在上面晃晃荡荡的。

　　“给我闭嘴，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否则我就把那个满身臭味的大块头布鲁诺叫来，让他一屁股坐在怀满头金发的漂亮脑袋上。”她的声音很甜，这也正是那个看护过瑞克的护士。身为军队特殊休克－外伤－灼伤医护队的成员，警铃一响她就赶了过来。

　　“哈桑医生要给你拍几张透视片，大帅哥，他需要确认你是否有严重的内出血。”

　　除了是一个出色的护士之外，她的脸蛋也非常漂亮。她有一双修长的细腿，她知道怎么哄男人开心，甚至连最刚愎自用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得不乖乖听从她的摆布。

　　罗伊笑了，他放松地靠在椅背上。她向他抛了个飞吻就走了。

　　由于血液的大量流失，他感到身体轻飘飘的，但他完全能够忍受伤口的疼痛，他的头脑也很清醒。

　　这时他想起了克莱马。他几乎是盲目地伸出手来，够着了一个靠他最近、身穿绿色制服的人。“嘿，护士——”

　　但他抓住的是哈桑医生的裤脚，这位矮小结实的医生脖子上挂着外科医生使用的面罩。在罗伊的一抓之下，他停下脚步，朝罗伊打量了一番。

　　医生和骷髅中队长是老相识了。罗伊有不少手下在他这里就医，因此他以前来过这间病房多次。

　　“克莱马？”罗伊满怀希望地问道。

　　这些年来，哈桑医生几乎已经没怎么行医了，他的手术做得不多，平常也主要负责咨询和教学任务。但就在SDF－1号进行超空间跃迁之后，情况有了政变。时间和环境重新把他置身于事件的中心，更何况飞船上也没有其他愿意献身于医疗工作的专家。一开始，他就是因为此类事件重新干起了救护工作，而如今，这样的事件已经越来越平常了。

　　“很遗憾，罗伊。在搜救队找到他之前，克莱马就已经死了。”

　　罗伊用力闭上自己的眼睛，尽管他的眼皮闭得很紧，但是眼泪仍然夺眶而出。他点点头，强迫自己松升握住医生裤脚的手指。可是失去朋友的痛楚又怎能如此轻易地说放就敢？

　　哈桑拍了拍他的肩膀，“别难过，过一会我要好好给你检查一下。再等我几分钟。”

　　哈桑走了还不到十步，一道紧急命令就把他从这里召走了，护士们则手忙脚乱地处理着刚刚搬进来的病号——又是一个落水的飞行员，他还活着，刚刚被海空搜教队送到这来。

　　罗伊悄悄拔掉了输血管，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已经结束了这段“禁闭”。他的飞行服被医师剪得乱七八糟，但外套还是完好的，他还得再去弄一套新的制服。现在，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和克劳蒂娅在一起——他要把她搂在怀里，告诉她他爱她，而且还要她亲口告诉他她也爱他。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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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些战斗机——它们正是好战分子绝好的象征在这颗星球上，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那样的美好，因此，我们绝对容不得这些战争机器的存在。

　　他们所关心的，不外乎就是战斗、光荣和胜利。他们惟一热爱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杀戮。他们想控制我们，最终达到把战争进行下去的目的，直到摧毁整个宇宙。

　　因此，我要说的是，我们绝不能再随意被他们当作炮灰。知平，不管发生什幺，我们都要争取和平！现在，就要实现和平！

　                                     　 ——摘自林凯的宣传手册《让民众实现和平！》





　　克劳蒂娜全身心地爱着罗伊，不过说实话，有时候她仍然难以处理他们之间的感情——尤其是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

　　现在正是如此。他坐在屋哩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轻轻地用吉他弹奏着杂乱的曲调，像是若有所思。他修长的手指抚弄着琴弦，像是突然哑了一样。

　　她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菠萝色拉的色泽棒极了，如同杂志封面上的照片一样。

　　“好了，”她说，“今天你带朱砂小队出击却不曾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为此我还对丽莎大呼小叫地喊了几句，当然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而且已经过去了；不过我们俩之间总得做到推心置腹吧，罗伊？要知道我一直在担心你，你不该责怪我，那不公平！”

　　罗伊什么都没说，他仍然静静地坐着弹他的吉他。他脸色惨白，似乎还有些昏昏欲睡，她下定决心留他下来吃明天的早饭，当然还少不了明晚的正餐。她打算扶他去休息，哪怕动用最强硬的手段叫飞行医官把他从值勤名单上暂时撤下也在所不惜。

　　她把头从狭小的厨房探出来张望着，“我想你根本不知道每次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可对你们这些飞行员来说，一旦坐进变形战斗机的座舱，飞行却好像是一种人见人爱的绝妙游戏！”

　　音乐声停住了。“它从来就不是一场游戏，克劳蒂娅。”他平静地说，“你知道的。”他想接着弹下去，试图让这首曲子继续下_去，让他和克劳蒂娅能够继续下去，让他的生命也能够继续下去。

　　但是他的视野却模糊起来，他记不起刚才所弹的曲调，他感到冷，一种见法用言语表达的冰冷。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保证今后再也不对这类事情说三道四了。”她说，同时在分成两份的菠箩色拉上又加了些装饰。

　　克劳蒂娅告诫自己换个话题。他们又相聚了，今晚，他们仍然可以待在一起。她又想起了他的触摸，那是多么轻柔，多么美妙啊。但是每当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忙着执行战斗任务。不过话又说回来，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他们历尽艰辛，克服听有的困难终于走到了一起。

　　克劳蒂娅回转过身，得意洋洋地端起了盛着色拉的盘子。“对了，可别说你是受不了我的喋喋不休才睡着的！”

　　他的脑袋向后仰，金色的头发垂散着，整个人形成一个笨拙、难看的姿势。他的手也从吉他上滑落，双目紧闭，他的呻吟非常虚弱。

　　看到这种情形，她突然一阵紧张，内心也被恐惧所填满，甚至远远超出她在SDF－1号舰桥上面临巨大危机时的感受。“罗伊？”

　　他再度呻吟了一下，比刚才大声了一些，他试着想站起来，却一又栽向地毯，摔倒在地上。他的飞行夹克背部被血染红了一大片。

　　罗伊听见了克劳蒂娅的呼唤。声音十分缥缈。他想回答，但又喊不出来。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忘记如此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飞行任务在等着他。

　　克莱马出现了，边上一排排的战斗机等着他们重返蓝天。那是罗伊所见过最怪异的战斗机：它要比变形战斗机更圆滑，更炫目，似乎飞机的内部也有一道明亮的闪光。

　　可是——坡普·亨特，瑞克的父亲，罗伊的老师，怎么会也在出勤的队伍当中？

　　嗨，管他呢。他们可都是罗伊最好的飞行伙伴，有这么多好朋友相随，此行不亦乐乎？可是……他为什么近来一直见不着他们？不过这也无关紧要了。坡普·亨特把飞行头盔递给他，克莱马则拍了拍他的背表示欢迎。

　　于是他们就起飞了，战斗机如同离膛的子弹飞上蓝天。他们自由自在地飞翔，像雄鹰那样骄傲。

　　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呢？噢，对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老是从他脑子里溜掉呢？

　　他们直向前飞，把发生在太空里的大战彻底抛到了脑后。前方就是和平，没有别的，只有和平，永恒不变的和平。完成最后一个任务之后，他就可以回家。把头盔上交之后，他就再也不用飞行了。

　　他就能搂住克劳蒂娅，再也不让她离开自己的身边。

　　战斗机开始爬升，天空并不是像他想像的那样一团漆黑，而是越来越亮，那亮度简直让人难以想像。

　　在他的指挥下，整个中队在后方排成整齐的阵型，接着罗伊驾机笔直地冲了过去，穿过了那片明亮的天空。

　　“我非常的抱歉，格兰特中尉。”哈桑医生对她说道，“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挽救他的生命，但是他的内出血十分严重，再加上失血过多……”

　　克劳蒂娅缓缓地摇着他的手。这些话她全都听在耳朵里，她也同样明白医生的言外之意，但这些对她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望着罗伊一动不动的身体，不肯相信他已经死了。

　　哈桑医和边上的护上对望了一眼。这种场面可不是第一次见到了，于是他再次试图劝慰克劳蒂娅。

　　“这真是场可怕的悲剧。”他给护士使了个眼色，她立刻领会了他的意图，他们转过身，暂时把克劳蒂娅单独一人留在了那里，从此，她心灵遭受的创伤将在漫长而又痛苦的日子里逐步平复。

　　“福克少校永远会被大家记在心里。”哈桑说完，就轻轻地带上了门。

　　克劳蒂娅紧紧盯着罗伊的脸，直到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她不知不觉地跪在了地上，把脸理在覆盖在他胸前的被单上。

　　她抽泣着。把自己的心部哭碎了，她无法相信他就这样地去了。整个世界就这样突然崩溃，除了一片冷清而又沉闷的惆怅，什么都役有留下。瑞克正坐在病床上，他又玩起了那架三冀飞机。他玩得很开心，甚至自己都役有意识到。虽然被忧虑、烦恼、相思病还有意志消沉所困扰，但他也不可能整日整夜地闷闷不乐。因此，他天生的乐观情绪又回来了。这时，他看见房门向里打开。

　　“咦，嗨，丽莎！这么好的晨光，是什么风把你从城里吹到这儿来的？”

　　造时，他发现她的表情有些异样，他刚刚表现出的热情也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丽莎绝不是个擅长处理此类事情的人，但她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鬼使神差地答应他们把这个噩耗告诉瑞克。

　　“福克少校死了。他在昨天的空战中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他的手一软，那架漆着铁十字标记的黄色小飞机就掉了下去。“福克，小弟，那就是我！”小飞机撞在地面上，摔成了几十块碎片。

　　“我的大哥死了？”他的话音非常轻，根本听不出语调的高低，他甚至没有对此提出质疑，只是呆呆地盯着对面的那堵墙。

　　他的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把脸埋在隆起的床单上痛哭，呜咽声仿佛会把他撕成两半。

　　丽莎转身要走，但是她考虑了一下，她固有的谨慎、保守和早先就体会过的悲痛让她留了下来。他哭得很伤心，谁也劝慰不了，于是她在他身旁坐了下来，伸出手臂揽住了他。

　　当他看到这份伤亡报告的时候，格罗弗仍然不动声色。其实他正心烦意乱，思绪早已飘到了远处，回忆起这个从十几岁开始就在克诺莎号航空母舰上随他南征北战的那个身材颀长、满头金发的小伙子。SDF－1号降临地球的时候，他还在探索行动中助过他一臂之力……他始终坚信战争迟早会结束，并愿意为之浴血奋战。

　　让他成为最后一个牺牲者吧！格罗弗愤怒地想。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除了杀戳就是死亡！如果必须在地球上终结这场洛波特战争，那么我一定会倾尽全力！


第四部 战歌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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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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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注意到他（格罗弗）已经违反了命令，一旦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我将促请委员会召开一次军事审判。你觉得怎么样？（性名隐去），或许我可以游说海因斯（海军上将）接受这个职位，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SDF－1号上的平民安置问题已是一团乱麻。私下里说，倘若你想知道真相，我认为他们是可以牺牲的——还有格罗弗和整艘飞船。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这东西已经超出了其使用目的。你和我都已达成了心愿。为何不把这艘该死的飞船还给外星人，将他们送回所属的世界？

　                     　 ——摘自罗索参议员的私人信件（信息来源保密）





　　在2012年夏季凉爽的夜空，世界发生了变化……

　　你还记得自己坐在后院的秋千上，双手紧紧抓住镀锌铁链，纤细的手臂张开，脑袋向后仰起，凝视着那深不可测的、如魔术般的黑暗，年轻的心胡乱思索着半知不懂的时空之谜。

　　就在这一刻，视线捕捉到一丝不应有的异动，仿佛整个星群连根拔起，穿越宇宙开始了一段即兴式的旅程。你的心跳在加快，虽然处在一个头上脚下的位置，而且有从秋千上摔下去的危险，但你的眼睛仍然继续追踪那位神秘而迅疾的旅客，看着它飞向遥远的地平线。

　　遮帘猛地拉开，他们听到了惊呼声，父亲和他的朋友站在旁边听着你连珠炮似的诉说，你伸出食指，指向平静如水的星空。

　　“该去睡觉了。”父亲把你带回屋里。

　　但之后你偷偷溜下覆盖着宽地毯的楼梯，没有发出一丝声响，也没有被人见到。

　　父亲和朋友们在图书室里压低嗓门交谈，他们说的话你并不能完全理解，但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刚才见到的东西并非是幻觉。

　　那如堡垒般的东西，是一座从过去返回的天堂之域，大得足以遮蔽星星……父亲的朋友无法形容它。究竟是救世主，还是来自黑暗的预兆？但无论是哪个，它都是“时间的象征”。就像蓝色的月亮，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传闻说异族巨人正在途中要将你们毁灭……

　　在日报的头版上，你见到了隐藏在夜色里的它：一个一英里高的机械物件。由不知名的设备驱动，竖立在慌乱的城市上空两倍于其高度的地方。它双脚伸直，手臂从肘部弯曲向前伸出，如同一位圣人或巫师保持着平静的姿势，象征着和平，又或是屈服。它让你想起了—些记忆深处的东西，一幅你现在说不出，但在以后清晰可见的画面。当火焰如雨点般从天空落下，你平静的夜空被那光芒毁灭……

　　格罗弗舰长对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指令置若罔闻，下令SDF－1号升空。这不是他第一次挑战委员会的权威，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太空堡垒停泊在太平洋中的着陆点已经有两个多月，它就像一个待在浅水池里的婴儿，超级航空母舰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是它向前伸出的两只臂膀，有如浪化中的玩具。而实际上，格罗弗常常感到，自从太空堡垒返阿地球之后，他在委员会里的上级就仿佛将他当作孩童来看待。两年来一直被外星巨人在太阳系内追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讨厌的亲戚顺路回来探访。

　　从军事角度米看，格罗弗完全理解委员会的决定，但那些只会坐着发号施令的人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或者可以说，是格罗弗强加给他们的56，000个重要因素：滞留在飞船上的麦克罗斯岛前居民。当时的情况迫使这些普通市民积概参与了这场与天顶星人之间的太空追逐战，但如今没理由再让他们留在船上。他们已经成为政治游戏中一个不情不愿的玩家，而且还可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

　　日前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还要牺牲多少平民的性命才能说服委员会接纳他们登陆的要求？

　　委员会的推论不仅毫无道理，而且疯狂。开始是源于数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但现在更糟的是，他们的推论居然建立在一种格罗弗最不愿意见到的心理状况上。尽管如此，格罗弗发现自己仍然可以接受他们以前的某些作为——他相信那是为了防止民众知晓外星人将要入侵的消息。太空堡垒的改造和“洛波特技术”武器的开发，还有变形战斗机、“斯巴达”机甲和“角斗士”机甲的秘密都被掩盖得严严实实。这就是所谓“假情报的逻辑”：其目的是要转移民众的视线。然而，委员会此时极不人道的做法令格罗弗忍无可忍，为了解释麦克罗斯岛75，000名居民的失踪，军方宣称在SDF－1升空后不久，喀拉喀托火山的爆发完全摧毁了整个岛屿。为了让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GIN①散布谣言说一支武装游击队入侵小岛，引爆了热核武器。《世界泰晤士杂志》被迫公布了一份同样由GIN伪造的调查报告，证实麦克罗斯岛上的居民死于传染病。

　　【①全球情报网络，GloblIntelligenceNetwork。】

　　至于这些编造的故事对减轻世界性的恐慌能产生多大作用，格罗弗毫不关心；委员会本来可以轻易公开事实：一次失败的超空间定位试验造成了小岛被非物质化。然而，委员会被困在自己制造的谎言里：75，000人死于火山爆发、武装游击队的袭击，或是病毒传染。因此，这五万多名无辜者不能被允许“再次出现”——他们的复活将令委员会颜面扫地。

　　56，000名无辜的幸存者实质上被软禁在SDF－1里。

　　格罗弗曾向委员会提出疑问：如果太空堡垒防御军在战争中打败了天顶星人，那时又会怎样？委员会又将如何对SDF一1的胜利和平民的复活自圆其说？难道他们看不出自己已经误入歧途了吗？

　　当然，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格罗弗真正关心的是委员会根本没有想过他们会取得胜利。

　　这就是他自作主张下令SDF－1升空的原因。他想以某种方式引起民众的注意……

　　地面上引起了一阵骚动，航空司令部的控制员也显得惊慌失措。

　　“NAC！地面控制呼叫SDF－1舰桥：立即回话……NAC！地面控制呼叫SDF－1舰桥：立即回话，完毕！”

　　格罗弗舰长坐在太空堡垒的舰桥上，脸上压抑着一丝满意的微笑。他没有理会珊米的提醒，将火柴送进了烟斗。等了一分钟后，他从指挥座上命令克劳蒂娅作出回答。

　　“SDf－1舰桥呼叫NAC地面控制！格罗弗舰长来和你们通话。请说，完毕。”

　　格罗弗拿开烟斗，朝头顶的显示屏喷出一口烟雾，他能够想像出下面的情景：全洛杉矶的眼球都将固定在他的这件空中展品上。他已下令朗博士和轮机室利用新修复的反重力驱动器让SDF－1在低空巡航，它底部推进器的三个巨型喷射口离地面几乎不到一英里。没有人会把这当成是好莱坞的电影特技。这不仅是太空堡垒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眼里，而且以往属于高度机密的战机也一起出动了——变形战机、守护者战机和猎航机都在这个一英里高的两足机械怪兽上空盘旋。忘掉那些落霞壮丽的色彩吧，格罗弗根想对他们说，这里可是有真正值得拍摄的东西！

　　“格罗弗舰长。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低空飞行是严格禁止的。除非是紧急情况。”

　　格罗弗探了探身子，拾起通话器：“这就是紧急情况。我们必须维持低空盘旋。我们的重力控制系统不太完善，而且56，000名被滞留的平民处在危险之中。”

　　丽莎·海困斯从座位上转过身，朝他抛了个同谋者的眼色。

　　“但是长官，你在这里造成了混乱。提升你的高度，立即向海面上空移动。这是命令。”

　　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格罗弗对自己说。

　　“如果你允许平民登陆，我会照你的命令执行。”

　　通话器沉默了。当控制员重新通话时，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怀疑和敦促。

　　“长官，这是不可能的。UEDC（地球联合防御蚕员会）总部的命令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开你的飞船。我们没有权利取消那个命令。你必须立即离开这片区域。”

　　是时候表现出一点愤怒了。格罗弗吼道：“我决不会停止，除非那些命令得到更改！”

　　他砰地一下将通话器挂回支架，身子朝后靠在椅子上。

　　维妮莎从屏幕前转身望着他。他知道她在想什么，示意她发表意见。

　　“长官，在无线电通讯网络上作出威胁，这是不是有点冒险？”

　　克劳蒂娅和格罗弗变换了一下眼色，代替他作出回答。

　　“太空堡堡是委员会权威的象征，”她对维妮莎说，“如果舰长违抗命令的举动泄露出去的话，委员会将会丢尽面子——”

　　“而且很有可能，”丽莎补充道，“我们的通讯正受到监听。”她望着格罗弗说，“对吗，舰长？”

　　格罗弗离开座位，走近前而的弧形舷窗。城市在飞船下面延伸，变形战机在空中列队飞行。波澜壮阔的淡紫色与橙色晚霞镶满了整个天空。

　　“我准备让SDF－1待在这里，直至我们收到警告，丽莎。”他转头对着克劳蒂娅和其他机组成员，“我认为委员会改变命令的可能不大。但政客们有时能帮点小忙，有可能政府里的某个野心家会风闻此事，然后把它当成机会，出面进行干涉。”

　　“但委员会可不会喜欢你的策略，长官。”维妮莎说。

　　格罗弗转身对着舷窗。

　　“即使会被起诉，我也必须这样做。平民不该出现在这艘船上，这场战争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在SDF－1被迫收留这批平民的日子里，政造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它现在装备了改良过的防御系统。朗博士将原来的“针点式”防护罩拆除，释放出使其运作的游移能量——就是这种能量造成了上次超空间跃迁系统的失踪。他带领的“机器人科技”研究小组随即重新解构了外星人的武器系统，他们小心地避开以往的错误，让它乖乖地听从命令，并为它设计了新型的配套设施。原来的防御系统是用手工操作的一个游移的光盘，只能保护飞船的某一特定部位（因此它被称为“针点式”防护罩），而重新设计的防御系统则是全方位的，可以对飞船提供全面覆盖。不过，这个系统的原型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防护罩在歼开启时会从武器系统中攫取能量，而且全面覆盖也只能使用几次。

　　要是飞船上的军人也能得到类似的装备就好了……然而，有谁会为我们的心设计一个防护系统，又有谁会为我们的灵魂提供一个保护罩，不管是“针点式”的还是别的什么样的。

　　罗伊·福克死了。

　　骷髅中队的飞行员一向以独特的方式对待战斗中的死亡：他们把阵亡的飞行员当作根本不存在。每当红队或蓝从的飞行员在普罗米修斯的甲板下走近他们，对他们说：“很遗憾听到罗伊的事。”或是“听说罗伊消失了。”他们就会茫然地望着对方，或是平淡地转身询问同伴：“哪个罗伊？”有些人以为骷髅中队的飞行员在愚弄他们，然后加重语气重复一次，但回答依然不变：“哪个罗伊？”没有人打破这个约定，也没有人谈论罗伊，那时和现在都是如此。罗伊从来就不存在。

　　或许是骷髅中队对待死亡的骗局也传染到了舰桥，又或许是罗伊的死带来的悲痛令人难以启齿——他是第一个回家的人——总之，在舰桥没有人议论他。克劳蒂娅和瑞克都把自己埋藏在深深的哀伤里。琪姆和珊米为克劳蒂娅感到抱歉，她们知道她有多想念罗伊，知道她勇敢外表下的一颗芳心已裂成碎片。然而，她们都不敢安慰克劳蒂娅，甚至丽莎也是如此。那个下午她随着克劳蒂娅到食堂去，她在门口迟疑了一下，仿佛害怕触及朋友的伤心事……

　　瑞克上尉靠在观察甲板的栏杆上，克劳蒂娅坐在离他不到十五英尺远的地方，不知她有没有想过，或许他们两个可以互相支持共渡难关？或许她自己也是一个走动中的无声的伤口？那伤口在她心里再次开裂。它本来一直在愈合，直到罗伊的逝去。

　　那个下午她想安慰的是瑞克，天使之城（指洛杉矶）在观察甲板下延伸，仿佛是飞船里的电路板。

　　瑞克看上去情绪低落、脸色苍白，他正在复原，但身体仍然虚弱，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伤口正是间接由她造成的。他没有提及罗伊，但谁都可以从他漆黑的眼里清楚地看到无尽的悲痛。听他说得越多，从他的眼里看得越深，她就越觉着害怕。仿佛所有的光都从他身上消失，仿佛他的话语从空旷的洞穴升起，阴郁而遥远。她想伸出手，把他从栏杆边缘拉回来。

　　这时广播里传来音乐，他们一起从那次冒险历程中归来时，欢迎他们的也是这首歌。

　　“那是明美，对吗，瑞克？你们一直都有见面吧？”

　　“当然，”他有气^力地回答，“我在电视屏幕里见她，而她则在梦里见我。”

　　丽莎自觉失言，向瑞克说了声对不起。

　　瑞克背过身去，身体倾出围栏。

　　“她经常和她的表哥林凯在一起。你明白的，家族总是第一位的。”

　　“嗯，看到你没事就好了，瑞克。我很担心你。”

　　这至少让他感到舒服一些，但是，这场谈话的气氛依然难以政变。

　　“是的，我感觉不错，丽莎。真的很好。”

　　她很想重新开始对他的安慰：听着，瑞克，我为罗伊的死感到遗憾，如果有什么能帮你的——

　　“听说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防御系统，”他说道，“我想我们会比以往更需要它，是吗？我的意思是，因为委员会拒绝平民登陆——”

　　“瑞克——”

　　“——而且天顶星人绝不会放弃进攻。”

　　她没有再插话，就让沉默当作他们之间的缓冲器吧。

　　“委员会将废除他们的命令，瑞克。舰长说他会把飞船停在这儿，直到他们屈服为止。”

　　瑞克嘲笑着说：“很好。这事越早解决越好。我知道大家全都急着回到战场。”

　　他的眼神像火一般煎烤着她。直到她无法承受，挪开了视线。他在为罗伊的死而责怪她吗？还是她突然在他眼中简化成某种恶毒的符号？开始是林凯和他对军队的评价，还有现在这……

　　在她的视线下方，城市街道上的交通川流不息；她出神地望着远方蜿蜒崎岖的山麓，仿佛在提醒自己确实回到了地球，回到了日常的生活。然而即使委员会动了恻隐之心，即使她的父亲恢复理性，同意滞留在船上的平民登陆，太空堡垒和她的战友们又将会面对什么呢？

　　他们要到何时才能在何地找到安全的栖身之所？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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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亭：根据SDF－1成功返回地球后困扰着天顶星人的……嗯……“心理”障碍，难道没有理由认为应当由凯龙来指挥皇家舰队吗？

　　艾克西多（笑了几声）：我们不应该见面的，这一点我倒可以肯定。

　　拉斯亭：当然……但是从战略效果上来考虑呢？

　　艾克西多（沉默了一会）：可以这样说，凯龙比我们中的大多数都重视地球文化的侵蚀，但他不再以一个战略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最关心的不是SDF－1和隐藏在内的“史前文化矩阵”。目前他相信只要将飞船毁灭，就可以阻止他所认为的，针对我们种族的精神威胁。我会让你们的“心理学家”来推敲他的潜在动机。但我得补充一点：他的反应完全符合天顶星人的传统——他觉察到潜在的危险，要采取行动将它消除。我希望这会让你的学者免于将他的形象归纳到“有人性”的一类。

　　                                      ——拉斯亭，《会面记录》

　　凯龙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因维德人的“生命之花”迷住了。至今，他一直在违背天顶星人的任务。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就在天顶星人长途跋涉攻击地球之时，两艘天顶星巡洋舰穿越太空，无声地靠在一起，仿佛是来自邪恶国度的庞然大物，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两艘战舰的指挥官会并肩站在那更黑的空间之门，摆脱虚伪的过去，为彼此相见面而兴奋难抑。他们携手合作，缔造一项邪恶的约定，向死神展露笑脸……但今天，在他们之间只有粗野的字眼和相互的责骂，彼此都感到憎恶。

　　凯龙砰地一拳砸在指挥控制台上，右手责难地指向阿卓妮娅的投影光束，她的手臂交叉放在胸前，既像在挑战，也像是在防御。

　　“决不可能！”这个被称为“阴谋家”的人吼道，“他们为什么命令我们后撤？”

　　他低下头，眯起的双眼从天蓝色的发梢下窥视着，看上去有如恶魔一般。

　　阿卓妮娅正在她的舰桥上对着投影光束讲话：“我无权向你解释，但我们的命令很清楚，凯龙：你必须退到一边，安心等待，直到这次新的军事行动结束。明白吗？”

　　她尽量令声音保持冷静，但知道这瞒不过他。凯龙对她怒目而视。

　　“不要对我耍花样，阿卓妮娅。当我们坐在这里袖手旁观的时候，那艘飞船一天比一天强大。”

　　“凯龙——”

　　“你扰乱了我的计划，让那些地球人逃回，他们的故乡。但挽回你造成的损害还不算太迟。我现在就要摧毁他们！”

　　“够了！”她朝投影光束高声喝斥。但凯龙没有理会，他愤怒地甩开双臂，咬牙切齿地离去。投影光束缩成一条水平线，然后消失不见，阿卓妮娅仍旧在叫唤着。

　　“凯龙，回话，凯龙！立即回话！”

　　已经太迟了。她向前倾着身子，用僵硬的手臂保持着稳定，手掌仍然按在通讯按钮上。出于对凯龙的了解，她心里不由自主地冒出一股寒意。但那不是害怕凯龙的威胁，而是一种更漆黑的感觉，仿佛完全没有光，远比害怕更甚。突然，她意识到了那股恐惧是什么：多尔扎领袖解除了布历泰的职务，委托她完成找回佐尔飞船的任务，然而，她却让多尔扎失望了。

　　她让多尔扎领袖失望了！

　　在米莉娅向舰桥报到时，阿卓妮娅看到了一点希望的光芒。倘若有人能帮助她对付凯龙，那只能是米莉娅——天顶星最出色的战斗机驾驶员。但阿卓妮娅很快便意识到凯龙早已经破坏了她的打算。

　　“很高兴你在这儿，”阿卓妮娅向这位女中豪杰表示欢迎，“凯龙指挥官正在危害我们的任务。我需要你的帮助，阻止他胡作非为。”

　　米莉娅垂下目光，“指挥官，我……”

　　阿卓妮娅关切地靠近她，“米莉娅，出什么事了？说出来吧。”匹

　　“我是来请示您允许我潜入太空堡垒……充当间谍的。”

　　阿卓妮娅吃了一惊，“微缩？”

　　“是的。我已经学习了敌人的语言，我相信这样做对我们的任务有好处。”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希望成为一个微缩人？简直毫无道理！”

　　“求您了，指挥官，我别无选择。”

　　“胡说！告诉我原因。这是命令。”

　　米莉娅眨了眨深邃的绿眼睛，她将几缕浓密的头发拨到脑后，凝视着阿卓妮娅。

　　“我在战斗中被击败……被一个地球人打败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我必须要找到并杀死那个敌军飞行员。这事我没对别人说过。您必须批准我，指挥官，为了天顶星人的荣誉。”

　　击败！阿卓妮娅想。失败！他们光荣的族裔都变成什么了？

　　凯龙没有浪费时间，立即将他的攻击计划付诸行动。在中断与阿卓妮娅的会面之后，凯龙即刻前往巡洋舰上的战斗囊机舱，他手下的指挥官们正在邪里听候指示。每浪费一分钟，天顶星人失败的可能性就大一分。他对此深信不疑。地球人正在加紧抢修和补充物资，做好应付下一轮打击的准备……

　　失败……不久之前，在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个词。但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改变了他的观点。最安全之处如今变得最危险。这次直接攻击地球的行动开始呈现出不祥预兆。凯龙在黑暗中苦苦思索着，这场错综复杂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战争。凯龙被迫依照本能和传闻行事。对于前者，他有绝对信心，但为防万一，有时后者也不能不信。对于当前形势，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当中最为复杂的，就是佐尔的飞船——太空堡垒。作为战利品，这艘飞船及隐藏其中的“史前文化矩阵”，将足以证明这次行动的代价是值得的。同样，它们也不能落入因维德人之手，不过，就此而言，机器人统治者肯定会承认太空堡垒是可以放弃的。地球人已经解开了它的一些秘密，他们的威胁远比失去这艘飞船更甚。这种威胁必须要立即清除。然而歼灭地球人的行动已经成为一次冒险的狩猎——一次试图不惜代价、完好无缺地夺回太空堡垒的尝试。难道领袖已经忘记这是势在必行的吗？

　　天厦星人生而为勇士，并非赌徒。

　　只是多尔扎和布历泰想怎么样？他反复地问自己。他们是在为机器人统治者服务还是为他们自己的背叛服务？当布历泰被解除职务时，凯龙曾暂时放下了他的怀疑，但现在，这又开始引起了他的疑心，他认为这可能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选择阿卓妮娅来领导这次行动正是困挠所在——或许这是那老家伙（多尔扎）权力失控的征兆——然而这并非关键，阿卓妮娅已经风光不再，一旦行动开展，现在的攻击计划将完成其次要目的。然而多尔扎的下一举动尚未明朗；若布历泰重掌军权，凯龙便不得不相信自己对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但他同时也清楚，现在搞窝里斗只会令已经极度危险的状况雪上加霜。这就是现况不得不缓和下来的原因。

　　在天顶星巡洋舰巨大的下层舱室里，攻击部队正在集结。作为对通常的“博图鲁”三引擎战斗机、战斗囊和侦察囊的补充，还配备了数十架装有ECM①和雷达干扰装置的特殊战机。凯龙的计划非常简单：尽一切力量消灭太空堡垒。

　　【①EleccronicCounterMeasures，电子对抗设备。】

　　在准备进入军官级战斗囊时，凯龙和格雷尔最后交换了意见。当凯龙不在时，格雷尔将接管指挥。副官棱角分明的面孔出现在头顶的显示屏上。

　　“等我接近太空堡垒和开启ECM后，你才能跟上来让舰队着陆。”

　　“虽然地球的大气层对舰队的机动有一定影响，但我们会完成任务。”

　　“我知道你会的。情报显示这些微缩人非常关心他们小得可怜的母星，所以，如果我们在那里开战，太空堡垒和这颗行星将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凯龙注意到格雷尔眨了眨眼，“有问题吗，格雷尔？”

　　“不，阁下……但我们又在违反阿卓妮娅的命令，是吗？”

　　凯龙露出一丝冷笑，“只管执行你的命令。等回来后由我来担当一切。”

　　凯尼降下军官级战斗囊的座舱罩。他咽下了两片“生命之花”的枯叶，然后驱动战斗囊到达巡洋舰的出口。

第一次控制主炮开火、代达罗斯变形、回到地球：这是长达两年的战争里的三项奇迹……

　　然而此刻真正的奇迹发生在太空堡垒的舰桥上：格罗弗的策略成功了。北美安大略区——一个寻求摆脱委员会控制的自治区——同意接受这批平民。安大略自治区这样做有自己的目的，但舰长并不想深究。他觉得肩膀上仿佛卸下了干钧重担——特别是感到脸上因忧郁造成的皱纹正在渐渐消失。现在，就等着朗博士想出办法来改造这片居民区了。

　　这一最新消息就如春风野火般。迅即传遍了整艘飞船。自发的人群已经在城内的街道上聚集，假若船上有彩带可用的话，格罗弗本人必定会受到抛彩带的盛大欢迎。居民们匆匆打点行装，准备离去。他门互相拥抱，含泪道别，最后一次环顾四周。正如所预料的一样，有不少人希望留在船上，但舰长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所有的平民都必须离开。或许当战争结束后，SDF－1会作为“空中都市”载着地球的孩子们飞向他们的梦想……

　　想留下的人基本都是些梦想家和科幻迷，绝大部分的麦克罗斯市民都希望离开。旅程结束了，是回到真正的生活里的时候了，与遗忘的家庭重新联络，让眼泪冲去死亡的传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在那人工制造的夜里再没有警报声将你惊醒，不再需要军事通行证，不会再沉迷赌博，不会再见到流星雨，不会——感谢上帝！——再有什么“全舰变形”。然而，大部分居民都忘记了，这些同样的希望在几个星期前都落空了。

　　太空堡垒防御军井没右对上兵们的反应作过凋查，虽然那结果无疑会引起关注。对某些人来说，麦克罗斯城就是飞船的心脏，他们在地球和太空中艰苦作战，保卫着这个迁移的居民区。因此，任命他们继续保卫家园是一个很公平的妥协。然而，这次却有所不同：委员会已经明确：他们的任务是将天顶星人引离地球，把战争带回它所属的深层空间里，他们要作为诱饵，直到地球做好应付入侵的准备。换句话说，他们被挑选牺牲自己。对于那些自觉高贵的士兵来说，这不容易接受。但幸运眷顾着委员会、地球和太空堡垒指挥官，在防御军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全部真相。

　　当麦克斯和贝恩把从舰桥上得来的消息告诉他时，瑞克正在普罗米修斯的下层甲板里。他身穿制服，手中拿着二号检测仪，站在骷髅一号——罗伊·福克的变形战机——旁边。驾驶舱下方一块打开的接口面板使机身上圆形的徽记出现一个缺口，瑞克没有在意，然而，他却凝视着裸露的电路板，甚至心不在焉地摆弄了几下，仿佛在寻找着逝去的朋友的记忆。战机已经被整修一新，看不到有一丝损伤，也看不出它曾遭受过致命的打击。但那并不意味咒语已经解除。罗伊的身影触手可及。

　　当这两名下士走近时，瑞克关上了面板。

　　“只是在做些维护……”瑞克搪塞着说。是的，他是在自我维护。

　　“我倒不觉得奇怪，”麦克斯说，“丽莎·海因斯告诉我们你在这里。”

　　贝恩看到了机身上的编号，“嘿，这是福克指挥官的骷髅一号，是吗？我不知道将由你来驾驶。”

　　“嗯，没错，”瑞克冷扳地应道，“我想是因为运气才把它分配给我。”

　　他转身离开他们，右手几乎是虔诚地贴在战机上。“这真是讽刺，不是吗？福克指挥官总是为自己从未被击落感到自豪。现在他……离去了，而我却得到了他的战机。是我……这个经常被击落——甚至是被自己的炮火所击落——的倒霉蛋。这完全是个讽刺。”

　　瑞克的两位朋友交换了个关注的眼神，麦克斯以微笑打破了忧伤的气氛。他把平民的事告诉了瑞克。

　　“好极了，”瑞克说。

　　麦克斯继续鼓起勇气说：“看来安大略自治区会收留他们，明天早上格罗弗舰长将发布官方声明。”

　　“那我们何不大肆庆祝一番？”贝恩将他的幽默感发挥到极致，“我们可以扫光太空堡垒里的美酒、佳肴，不管什么，统统扫光。”

　　“你也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下，上尉。”麦克斯赶紧补上一句。

　　瑞克脸上慢慢浮现出做笑，这代表着他已经开始振作。有时，他必须让自己稍微逃避一下。

　　“听起来倒不锆，兄弟们。好吧，今天我请客。”

　　贝恩喜笑颜开，“太好了，怎么样，麦克斯？”贝恩比他们两个都高上一头，他插到两人中间，一边一个接着他们的肩膀离开变形战机。“难道这不像是骷髅一号新任驾驶员的风格吗？来吧，在这家伙改变主意之前我们花光他的信用点。”

　　瑞克扭头瞥了一眼沉默的骷髅一号，转身跟上了贝恩的步伐。

　　凯龙的攻击部队从巡洋舰上出发，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重推进器喷出的尾焰在安详的白云蓝天下划出刺眼的桔红光芒。

　　当雷达向舰桥发出攻击迫近的警告时，太空堡垒依然停留在多伦多的上空，保持着垂直的形体，如同一位屣翼翱翔的武士，

　　维妮莎向控制台倾下身下输入了一串指令。她向后靠在椅背上，脸色苍白，大型作战屏幕上，开始显示出一堆箭头符号。

　　“复式雷达侦测到敌军在五点、六点和七点钟方向。是外星人的舰队，”她以短速的语调向舰长报告说，“有战斗囊、侦察囊，大部分是小型飞船。高度20英里，方向西北以北。”

　　格罗弗似乎难以置信，“你确定吗。”

　　“是的，长官。”她以强调的口吻刨眷说，

　　珊米发出一声抱怨，“哩，不！”丽莎和克劳蒂娅同时从面前的屏幕上转过头，盯着危险评估系统。

　　“我们好像正进人安大略自治区。”

　　“没错。”克劳蒂娅答道。她的意思是说：每次都是这样！

　　格罗弗没有从指挥座里转过身，双手牢牢地握着座椅的扶手，仿佛要阻止自己站起来。也好像要将事态死死地扼紧。

　　“我们不能再经受攻击了，”他朝舰桥发出命令，“海因斯中校，立即向所有飞行员发出红色警报！”

　　“给你，先生，大块上好的小牛腰，五成熟。”厨师拿出砧板，在贝恩面前一边切一边说道。

　　瑞克、麦克斯和贝恩正在一间叫做“温柔一刀”的酒吧里，那是太空堡垒最好的牛排房。他们挑选了在圆形柜台旁边的位置，四周围绕着一圈烤肉架。

　　“这是最完美的位置，”贝恩评价说。

　　虽然排气扇和罩在头顶的铜制大烟囱吸走了大部分的烟雾，但恐怕只有嗜肉如命的人才能时付这里的气味，还有面前那避之不及的作响的烤肉声。

　　“谢了，老兄。”见恩将装着牛排的盘子拖向自己。

　　他的朋友难以置信地凝视着那块巨大的牛排。

　　“难道这闻起来不是种享受吗？”他泰然自若地拿起刀叉，准备开战。

　　“看起来要吃很多吧……”麦克斯试探着问。

　　贝恩叉起一大片十排，“我都快饿死了，或许我还要再点一份！”他大笑起来，嘴巴张得老大，叉子上的肉块离他的嘴唇相差不到一英寸。这时，飞船内的公众广播系统突然发出呜叫。

　　“注意，所有战斗飞行员：红色警报，红色警报。这不是演习……”

　　当警报第二次响起时，麦克斯和瑞克已经动身离开，领头朝门口跑去，不过贝恩仍然舍不得扔下他的食物，他在考虑着是否还有时间再多咬一口。

　　“嘿，贝恩，快走！”他听见上尉喊道。

　　贝恩站起身，依依不舍地凝视着上好的小牛腰、小巧玲珑的马铃薯，还有那精美绝伦的蘑菇和洋葱……

　　“乖乖，你们不要动，”他朝那堆美味佳肴说，“我会回来的。”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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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见到一位展翅的巨人在西方的云层里行走，被炽热的光轮包围着，他的身躯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闪闪。可是，他双手举起，似乎是在祈愿，他狂怒的心中燃起圣火。我对你说，这是人类的神殿，它从大地升起，又回来与魔鬼决一死战！

　　                                       ——《新约外传·詹姆传》





　　瑞克、麦克斯和贝恩到达普罗米修斯号航母的机舱时，变形战机已被移到飞行甲板上。他们戴上“思维传感头盔”和装备背囊，分别穿上了红色、金色和蓝色的战斗服。弹射组的工作人员和塔台控制员正在整然有序地运作着；经过两年不间断的战斗，他们对这一切早巳习以为常。丽莎的声音在通话器里清晰而宏亮；“所有战斗中队：红色警报，红色警报。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

　　他们互祝对方好运，分别跑向自己的战机。

　　骷髅一号正安详地等候着瑞克，它的机翼后展，饰有骷髅徽章的尾部升降副翼向下折叠。他攀上战机，进入机舱，一边迅速地检测系统，一边将自己系在座位上。当座舱罩降下时，他想起了罗伊。

　　好吧，老哥，看来他们选中了我来承继你的衣钵。这不是我所要求的。现在，不要给我出乱子……可是在战斗中驾驶你的战机得慢慢习惯才行。

　　瑞克被传送至升降台。到达飞行甲板后，弹射组迅速完成了发射准备工作，他展开战机的双翼，升起了尾部的骷髅旗副翼。升空信号终于传过来了。瑞克向上扬了扬大姆指，朝后靠在座位上。机舱内的通讯屏幕里，罗伊·福克的图像一闪而过。

　　“好吧，老伙计，这是为你而做的！”瑞克大声喊道。战斗机被固定在弹射器上，他向舰桥报告说，“这是骷髅队长，我们正在出发。”

　　引擎运转起来，能量源源不断地输送，发出了嗡嗡的响声。信号官放下手臂，弹射器松开，几秒钟后，骷髅一号加速冲出航空母舰的飕风形船首，升上了空中。

　　SDF－1的舰桥上，克劳蒂娅转身问丽莎：“他刚才说的是‘骷髅队长’？”

　　“没错，克劳蒂娅。”几乎谁都可以听出她的声音里带着自豪。

　　“亨特上尉今天开始接管福克指挥官的骷髅一号。”

　　克劳蒂娅稍稍有点惊讶，但很快就露出了微笑，她转身走到前舷，希望还能见到它出发时的英姿。

　　“罗伊会感到高兴的。”

　　“骷髅一号呼叫骷髅中队，进犯敌机已经在我的屏幕上，估计十五秒后进行首次接触。”

　　瑞克和他的队友组成三角队形，在他们下方是蓝队和红队的战机，同样以三角队形飞行，而旁边则是其它变形战机中队。麦克斯和贝恩的头像出现在骷髅一号座舱侧面的通讯屏上。

　　“你们俩都准备好完成任务了吗？”

　　“不信你可以打赌，上尉。”贝恩说。

　　麦克斯加上一句：“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

　　在感到兴奋的同时，瑞克心理还有一股重新复苏的强烈感觉。这不是通常战斗前的紧张，或其他兴奋的感觉，而像是一场停息的风暴，自从太空堡垒回到地球，罗伊永远离去之后，这场风暴一直在他心中肆虐不止——将他逼入疯狂，耗尽他的精神、信心和意志，但此刻，在这荒凉的蓝色天际，那场风暴正在烟消云散，还有那死亡的凶兆和难以渗透的黑暗也都一一散退。骷髅一号再次升空了；瑞克·亨特再次升空了。以前他觉得这一切只是个笑话，现在却只感到一股奇特而又平静和谐的感觉。他会赢得胜利！

　　在天顶星攻击部队的旗舰上。凯尼也在想着同一件事。不过瑞克想的是如何生存下来，而凯龙考虑的则是怎样带来死亡，这就是人类与天顶星人泾渭分明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他们死定了，”凯龙对他的部队说，“升起你的防护罩，准备好后就开火。现在开始攻击！”

　　说话中，他启动了战机的辅助推进器，指示飞行员们跟在队形后面，全军压向瑞克的队伍。

　　两群战机迎头相遇，空中刹时响起阵阵雷鸣。爆炸犹如在地狱花园里绽放的朵朵鲜花。灿烂的蓝色与黄色轨迹随着战机的凝结尾流在空中变错，被击毁的战机冒出浓烟，着火坠落。飞行员们从指挥官身边飞离，与敌机进行一对一的空中自由搏击。变形战斗机的飞行员有时要运用类似于街头打斗的拳击战术：这里没有规则，你的对手毫无技巧，但他们粗鲁而英勇，而且来势汹汹，几乎是势不可挡。

　　天顶星人攻击部队撕开了变形战斗机的队形，重甲主炮发出耀眼的光芒，蓝色的火焰洞穿了战机，连同飞行员一起炸毁。顶部的两管机炮抬高炮口，进入射击位置，发射，向竞技场里投掷出一具又一具着火焚烧的残骸。变形战斗机伴随着爆裂的火球从空中坠落。

　　然而太空堡垒防御军开始还击了。

　　骷髅一号急速转向，避开一块被击毁战机的残骸，机尾的推进器喷出愤怒的蓝色火焰，顶端涂成红色的热敏导弹急待发射。

　　瑞克让战斗机保持平衡，发现不少于四架敌机跟在他的机尾。他领着它们渡过一段快乐的追踪行程，战斗机急速向上攀升，仿佛要飞向那夜空的边缘，接着，他突然向下猛冲，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

　　瑞克扳下标有“G”字的控制杆，战机根据他的思维自动变换成守护者模式。他像一只猎食的雄鹰，迎面冲向他的追踪者。

　　当敌机的队形被冲散时，守护者伸出手臂，后着陆架上的机炮猛烈地扫射。机翼下喷出桔红色的火焰。

　　一架天顶星战机被炸得粉碎，接着是第二架，它正以自杀式的举动冲向骷髅一号，一团扩展的枯红色烟云宣告了它的死亡。

　　就像“神风敢死队”，瑞克想。

　　此时“守护者”正在盘旋，利用垂直的脚部推进器升起和保持稳定，向两架残余的敌机倾泻出死亡的烈焰。由思维控制的机炮又一次找到了它们的目标。

　　他听到贝恩的声音在战术顿道里喧哗不绝。

　　“嘿，骷髅队长，干得真漂亮，不过你得多加小心！”

　　然而，不小心的却是贝恩：一架敌机将他锁定，即将朝他开火。幸运的是，麦克斯·斯特林觉察到敌机的靠近，他将敌机固定在十字标靶上，发射两枚导弹解决了它。

　　瑞克听到贝恩发出一声惊呼，当麦克斯那涂着蓝色条纹的战斗机出现在他的侧翼时，他的惊叫变成了喜悦的欢呼。

　　“你还好吧，贝恩？”麦克斯轻松地问道。

　　“当然，我还活着呢，谢了。”

　　“好极了，保持警觉，大块头。”

　　“你可别不信，没有人能干掉贝恩·迪克森。”

　　瑞克全神贯洼地投人到战斗中，他没有注意到几艘外星战舰离开了攻击部队，在SDF－1不远处保持着固定的队形。然而，太空堡垒的舰桥，或是由凯龙的副官格雷尔指挥的巡洋舰都没有忽略这一情况。

　　格雷尔双手抱在胸前，研判着监色的投影区。在这幅描绘整个行星系统的图表里，一个深红的方块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两三下。在通讯频道里传来一名舰队指挥官的声音。

　　“长官，雷达干扰战术生效了。现在我们要开始吗？”

　　格雷尔向控制台倾着身子，“是的，按计划进行。”

　　话音刚落，五艘庞大的战舰开始缓慢地向地球下降。

　　格罗弗站在舰桥的前舷，白色的军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眼里流露出凝重的关切。在西面的半空上，那强烈跳动的火花标识出战斗区域。天空南面，一群敌舰组成一个奇怪的静止队形，在太空堡垒下方，城市里一片混乱——面临着极度的危险。不知那些市民会怎么解释这场不期而至的焰火？格罗弗想着。SDF－1漂亮地划了个弧线，急速地向北面飞去。在战争逐步升级之前，船上的平民能否安然离开？他知道一定会的。格罗弗闭上双眼，仿佛想把这个情景从脑海中消除。他把太空堡垒带到这里是为了让船上的平民登陆，然而这却给另一批平民带来了危险。在这件事情上，难道怎样做都无法取得双赢的局面吗？

　　“长官，雷达信号不稳定。”

　　格罗弗懒得转身面对维妮莎，他疲倦地说：“天顶星人正在干扰我们的信号……真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通知骷髅中队对这片区域进行侦察巡航。”接着，他转过身，“让新装备的防御系统处于预备状态，准备应付敌人的新一轮进攻。”

　　克劳蒂娅以参谋官的身份向格罗弗指出，现在启用防护罩将会攫取武器系统的能源。但是舰长早有打算。“我知道这会造成严重后果，但我必须考虑飞船上所有人的生命安全。现在，立即准备启用新系统！”

　　“是，长官，”克劳蒂娅顿了顿，“准备开始接合……”

　　与此同时，一架样式奇特的天顶星战机正从下面悄悄地接近太空堡垒，它利用低矮的山脊隐藏自己，以防被敌人察觉和卷入激烈的战斗。

　　这架战机类似一只巨大的昆虫，圆形的机体由两个半球镶嵌而成，机翼装有螯状的前臂，机腹下面则是两根叉开的足肢，驾驶舱有如它尖尖的长鼻。它不属于敌军的“博图鲁”战舰——由凯龙指挥的第七机械舰队——而是一艘多功能战机。在它装有铠甲的右臂上紧握着一个类似于透明座舱模样的东西，就是它曾把三名经过微缩的间谍送进了SDF－1号，而此时在里面的则是天顶星人的王牌飞行员——米莉娅·帕丽诺。她穿着一身无袖的蓝灰色麻布制服，腰间系着一条粗缆，身上没有携带武器。

　　正是它引起了驾驶舱中的女飞行员的担忧。她在座舱内的弧形显示屏看着米莉娅，通过头盔通讯器与她联络。

　　“米莉娅，这太危险！你确定要不带武器进入地球人的飞船吗？”

　　“我不需要武器。”

　　“可是阿卓妮娅指挥官已经被弄得心烦意乱，她担心这次行动会失败……”

　　“心烦意乱，但不是我造成的。是凯龙弄出了这些事端。”

　　还有，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注意到凯龙与阿卓妮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敌对状态，她很想加上这一句。不过米莉娅不想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现在凯龙要为她这次行动和现在被微缩的体态负上双重负责：首先是告知了她被地球人的飞行员在战斗中击败，其次是对SDF－1发动了另一次未经授权的攻击。这场战斗让她的潜入变得相当容易。不过这些事实对那名飞行员毫无意义。

　　“你只需将我送入地球人的飞船，其它的你别管。”米莉娅严历地说道。

　　凯龙已经从空战区域中撤出；他的军官级战斗囊位于这场小冲突的南面一带，正准备与格雷尔联络。上尉的睑孔出现在座舱内的第二个通讯屏幕上，此时，战斗中的爆炸光芒在机舱外壳上闪烁不定。

　　“我们正在地表上空盘旋，等候您的进一步指示，阁下。”

　　凯龙对副官的恭维欣然接受。

　　“好极了，格雷尔，你做得很好。现任做好攻击准备，但在我到达之前不许开火，”

　　“是，阁下！”格雷尔敬了个礼。

　　骷髅中队也遵照格罗弗的命令暂时从战斗中抽离，下降到太空堡垒的南面执行侦察任务。瑞克已经将红外探测器接入传送系统，以最广和最长的波长进行扫描；此时中央和两侧的屏幕上显示出经过增益的扫描图像。他立即用雷达发出探测波，将图像在屏幕上放大。格罗弗是对的：天顶星人的巡洋舰！

　　“丽莎，你见到了吗？”

　　她在舰桥内回答：“已经确认！”然后她通知舰长，“骷髅中队发现五艘天顶星巡洋舰；距离，七公里，方位东南，航向数据正在传送……”

　　“好吧，”格罗弗站在前舷，背着双手，“克劳蒂妞，立即启动全方位屏蔽！”

　　在新的防御系统控制室里，超过一打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已经做好准备。控制室位于船尾和舰桥正下方的一个巨大的船舱里，它有点像一个装有中央显示器和正数控制台的飞行平台。能量开始注入屏障发生器——一个庞大的齿轮状装置，装有八个类似牙齿的水压包——此时，它的两根压缩杆正从舱室上方下降到一支粗大的机械轴上。齿轮互相咬合，屏障发生器闪出短暂的火花，一个夺目耀眼的能量球在它里面形成。

　　在舰桥里，这个能量球在克劳蒂娅的控制台显示屏上被标识成一个球体——正在延伸的栅格环绕在垂直站立的SDF－1号上。

　　能量球像一个黄绿色的云团从飞船的中心向外扩展，最后形成一团气态的能量屏障，散发着微微的荧光，给太空堡垒在夜空里涂上一层光晕。

　　当凯龙走进来时，格雷尔正从指挥中枢的显示屏上看着能量罩的形成，凯龙身是依然穿着全套装备，腰后挂着一支爆破枪。

　　“怎么回事？”他询问道，

　　格雷尔省却了敬礼，“地球人的飞船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罩。”

　　凯龙哼了一声，“管它是什么。全体准备，开火！”

　　难以计数的导弹同时从天顶星人的战舰上发射，此时的情景就像是有人用蜡笔在天空中胡乱涂抹……百分之九十八的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在数秒钟之内覆盖了太空堡垒的整个外壳——爆炸的响声连绵不绝。不仅是天顶星人，就连地球人自己也感到惊讶，覆盖全舰的防护罩吸收了敌军的全部火力，太空堡垒丝毫未损。

　　“它和我们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格罗尔指着那个防护罩说，“它似乎能够完全覆盖那艘飞船，屏蔽了我们的攻击。现在该怎么办？”

　　“晤……”凯扼缓缓地说，“命令部队向前推进。继续开火，直到我下令停止。”

　　他们再次发动攻击，这次还使用了脉冲激光和加农机炮。一道道水平的眩光向着SDF－1汇聚，但仍然没有效果。进攻的火力不是被防护罩吸收，就是被弹离目标。

　　格罗弗舰长保持着谨慎的乐观。防护罩仍然完好，但维妮莎的危险评估系统上，敌人正在逼近，现已进入了黄色区域。

　　“敌人在继续开火。”她警告说、

　　他的希望破灭了，舰长的声音里显示出他的担忧。

　　“看来这次他们不会停下脚步，直到摧毁我们为止。”

　　珊米转身，惊恐地望着他，“长官，难道我们不能向总部请求支援？”

　　“这行不通，”丽莎责备道，“舰长知道这样的请求会被他们忽略：”

　　“是因为我们为那些平民提出了太多的要求吗？”琪姆问道。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格罗弗带着耐性中止了争论。“想让我们坠落在地还没那么容易，”他对她们说。指望委员会大发慈悲来拯救他们是不可能。

　　“有信息传来，舰长。”

　　格罗弗收回思绪，将注意力集中在克劳蒂娅头上的显示屏上。那是朗博士的一名“机器人科技”研究人员。

　　“我们碰到了严重问题，舰长。防护罩的负荷正在超出极限！”

　　瑞克和骷髅中队的队员一直注视着这场惊心动魄的炮击，心中充满敬畏。这时丽莎命令他们向敌舰进行反击。

　　“你必须吸引他们的火力，亨特上尉。防护罩已经……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如果你们失败……”

　　“那我们就再也不能返回母舰了。”

　　她的视线在屏幕里移动着，仿佛在搜寻着他们穿越空间的轨迹。“情况很糟糕，瑞克。格罗弗舰长希望你们知道，从现在开始，船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你们手中。”

　　船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你们手中……明美！瑞克思绪万千。

　　骷髅中队像一群复仇的猎鹰下降到敌军巡洋舰的上空。它们转换成“守护者”模式以便下降，在到达第一艘敌舰后，此刻它们重新变换成机器人模式，从敌舰覆盖着绿色装甲的船体上空掠过，蓝色的足部推进器喷出熊熊烈焰，如同一位穿着溜冰鞋的武士。敌人的机炮猛烈地向他们扫射，他们向着船尾移动，解决了敌人的炮塔和密封的机枪孔。但仍有四艘敌舰向他们倾泻出不间断的蓝色死光。

　　天顶星飞船的圆形显示屏上，原来清晰可见的球形图符已经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斑点。

　　“你看，”格雷尔得意地说，“他们的能量指数正在急剧下降。那个防护罩已经到达了极限。”

　　凯龙从牙缝里挤山一丝冷笑，“现在这些地球人逃不出我的手心了。太空堡垒是属于我的！”

　　而在SDF－1上，防护罩系统已经达到极限，能源即将耗尽，它无法再保持着球形的能量层。在屏幕上，球体失去了光泽，慢慢地被压成扁圆，接着整个圆周都消失了，只剩下几段无法接壤的弧线。

　　舰桥内一片慌乱。

　　“由于机体过热，四号和七号屏障发生器失去能源。”克劳蒂娅向格罗弗汇报说。显示屏上代表防护罩的栅格相应地暗淡下来。

　　舰长迅速命令她转换到后备能源。

　　与此同时，堪姆位置上的三个屏幕和珊米那边的两个同时变成黑屏。九个显示屏中剩余的几个则闪着一片静止的血红色。

　　“外部磁场电路处于超载状况……”

　　“七号转换器已经达到极限……”

　　“能源后备组，立即向岗位报道。”

　　丽莎伸手拿起通话器，接通了战术频道：“骷髅队长，保持通讯联络以接受紧急指令。”

　　而在危险评估系统上，天顶星人的战舰仍在继续前进。“他们刚刚通过了红色区域，舰长！”维妮莎喊道。

　　接着，从防护罩控制室里传出一声令人血液凝固的尖叫，基本的照明系统全部失灵。控制台的指示灯闪烁着怪异的荧光，舰桥机组成员看上去有如活死人一般。高音扬声器发出尖厉的警报声，自太空堡垒内的远处区域传到舰桥。珊米控制台上的显示屏全部变成一片血红色。

　　“它已经达到临界状态，”她高声喊道，“它就要爆炸了！”

　　瑞克听到头盔内传来丽莎惊慌失措的声音，“骷髅队长，立即疏散你的部队——防护罩即将发生链式爆炸；立即撤走——”

　　瑞克、麦克斯和贝恩立即控制战机高速飞离，透过天顶星战舰的边缘，他们可以见到防护罩正在裂变：它的球形屏障碎裂成致命的亚原子，一链接一链地向外扩腱：

　　瑞克看到座舱内辐射检测器的指数正在急速上升，他呼叫所有队友加快撤退。

　　在他们身后，防护罩急剧膨胀，它核心里的颜色正由绿色转变成黄色，接着再到红色，最后变成一片预示着死亡的血红。接着，无声的白光闪出眩目的光芒，防护罩消失了。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一个热炽的粉红色半球正在形成，那是一团方圆五十英里的蘑菇云。

　　这三名飞行员驾驶战机沿着敌舰的装甲船壳前进，通过了它的炮塔和被烤焦的传感器，它们在那地狱般的炽热中已被融化成一团残渣。三人将战机重新变换到守护者模式，高速撤退。正在扩展的冲击波在后面向他们迫近，

　　瑞克瞥见一艘敌舰从队形里加速上升，安然避过了冲击波。而剩余的几艘则无一幸免，连同地面所有建筑和生物一起被分裂成原子，消失殆尽。

　　骷髅一号撕开了紫红色的天空，战机尾部喷射出尖削的火焰。

　　机舱内，瑞克绝望地四处搜寻队友的踪迹。他见到麦克斯的战机正在向母舰飞去，但贝恩却不见踪影。

　　“贝恩，贝恩！”瑞克喊道。

　　“我在后面，上尉！’

　　瑞克在屏幕上发现了贝恩的雷达信号；贝恩正把战机转换到守护者模式以增加推力。‘

　　“快启动加力推进器！你收到吗？”

　　贝恩的声音充满恐惧：“太迟了，瑞克！我不能……啊……”

　　瑞克用力地摇着头，仿佛要否认耳机里传来的事实。

　　当贝恩的雷达信号消失时，他用手缓慢地划了个十字。

　　又一位好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了颜色……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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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切事情仿佛失去控制。我们回到了地球，但却感到了比在太空里更大的变化。委员会拒绝接收我们，天顶星人的攻势丝毫未减，我们失去了罗伊·福克和贝恩·迪克森，还有数千名无辜者丧生。我不是惟一感到绝望的人。但有些事我们不想讨论，仿佛大家都认同一些约定成俗的规则：只要不谈论它，事件终会过去……

　　日子一天天流逝，在麦克罗斯城里我们正越采越不受欢迎，而林凯则更是火上加油，他领头发起了和平运动，那只会时我们击败天顶星人的努力造成更大的破坏。平民的不满并非全无道理，但此时我们同坐在一条船上，拥有同一个目标——这点全拜罗素参议员的委员会所赐——独立抵抗天顶星人的侵略！而我个人对其（林凯）极为厌恶，现在更有理由不信任他。他唆使明美反对我，这点我尚能忍受，但我不能束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威胁整艘飞船的安全，只有军民团结一致，我们才能生存下来。

　　                                        ——《瑞克·事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敌人全力倾注在防护罩上的打击能量造成了连锁反应，处在稍后发生的爆炸中央的SDF－1丝毫未损，但地面上难以计数的军民却被炸得尸骨无存。在太空堡垒方圆二十五英里的范围内，到处都是焦土，地表瓦解崩裂，简直无法辨认。

　　此事的后果造成了安大略自治区政府拒绝SDF－1上的平民登陆。不久前听到传闻的人中止了他们过早的庆祝，转而面对着难忍的失望。

　　操纵屏障系统的二十一名技师中有八位阵亡，其余的人均身受重伤，情况危殆。空军部队也遭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贝恩·迪克森已经永远离去……

　　然而，在太空堡垒里最引人注目的消息却和林明美有关：她因心力憔悴住进了医院。

　　媒体记者盯上了林凯。这位长头发的明星初时感到极为愤怒，但考虑到当中有利的一面，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主张。他对那些无关痛痒的提问一概避而不答，直到他们知难而退，耐心等待他发表声明。

　　“明美的医生怎么说？”

　　“诊断的结果是什么？”

　　“林凯，她要在医院里待多久？”

　　“别这样，透露点消息嘛——你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这对你们的电影拍摄进度有何影响？”

　　“好吧，大家听着，”林凯最后终于说道，“我想对这场战争发表一项声明。在所有的发生的事情当中，在持续不断地遭受破坏和人命伤亡的时候，你们这些人却问我关于明美健康的问题。难道你们全都瞎了吗，看不到我们现实所处的状况？”

　　一个自作聪明的记者笑着问：“我明白了，我们应该将焦点集中到你身上，是吗？”

　　林凯愤怒地瞪着他。“你们就不能停下来，关注一下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吗？你们被拘禁在这艘飞船上，我们仍然受到攻击，委员会将你们视若无物，你们被谎言欺骗、被人左右，而你们却浪费时间追捧一个因劳累过度而晕倒的明星！不要再糊涂了。我们必须想办法结束这场战争！”

　　“你想我们大家怎么做，林凯？”

　　“你打算要发起一场和平运动吗？”

　　“公开反对、私下对抗，或者向指挥部写请愿书——你提倡选哪样？”

　　林凯举起手，指着当中的一群人回应道：“你们的责任就是把一切揭露出来。揭穿他们的谎言和自相矛盾的说法。向这个城市的居民揭露军队领导人的真面目。我们必须开始向他们施加压力。我们拥有五万多人的强大力量，完全可以向他们说不。”

　　“此刻我们得到的只有破坏与毁灭——没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这是个无人同情的、必输的局面。惟一需要征服的就是我们好战的天性。”

　　林凯将右手高高举起，手指摆出“V”字形。

　　“和平，必定会战胜一切！”

　　正当林凯力促新闻媒介从罗素参议员的委员会和SDF－1号的领导层中揪出阻碍和平的敌人之时，在数十亿公里之遥，一场关于地球命运的争论正在展开。

　　凯龙的巡洋舰——在防护罩链式爆炸中唯一的幸存者——已经将这场悲剧的录像以超空间跃迁通讯方式传送到多尔扎的指挥要塞。此时，天顶星人的领袖正在观看，他如化石般的衰老面孔露出震惊与深切关注的神情。然而，布历泰却带着一副自我满足、洞悉一切的微笑。

　　多尔扎瞪大双眼，示意重播录像，他看着庞大的防护罩解体破碎，散出一片球形的死亡之雨，一个不幸的地球城市被分裂成原子，往日葱绿的大地衡底被烤焦、剥落。

　　“这些地球人的残忍超乎我的想像，”年迈的领袖不得不承认，“他们随时准备牺牲整个居民中心，只是为了消灭四艘小型的攻击舰艇！”他没有望向布历泰，又加上一句，“我想他们的决心并设有令你感到惊讶，指挥官。”

　　布历泰转过身，面对着多尔扎，脸上依然带着自我辩护的微笑。他将一只手压在桌上，只是简单地答道：“是的，阁下。”

　　“阿卓妮娅指挥官不成熟的表现已经证明应对此事负责。我要派你回去接管军队。”

　　布历泰眯起双眼恭候指示，他甲已料到这一刻的来临。“但我有一个条件，”对于老头子对阿卓妮娅的不满，他在心里暗暗感到高兴，“我必须请求调派皇家舰队，并直接由我指挥。”

　　“为何要调动这么多军力？”多尔扎问道，

　　布历泰指了指显示屏，“你已经看到了地球人的实力。他们的举动难以预料，而且极度危险，我需要额外的资源。”

　　“很好，那么，就依你说的去做。”多尔扎生硬地说。

　　布历泰站起身，将右拳放在左胸上向多尔扎致敬，“是，阁下。”

　　多尔扎回过礼后，他便朝舱门走去，然而此时多尔扎又冲他喊道：“还有一件事，指挥官。”

　　两人都没有转过身——多尔扎板着脸坐在椅子上；布历泰笔直站立，静止不动，右手在身侧牢牢握紧、布历泰从肩上转头扫了一眼。

　　“这次我期待你能带来好消息。”

　　多尔扎这句话语带威胁，意思非常清楚。

　　“我不会令你失望的，阁下。”

　　当布历泰到达自动滑门时，多尔扎又加上一句：“希望不会，这完全是为你好。”

　　艾克西多正在走廊里等着他，着急地想了解这次简短会面的结果。

　　在返回旗舰的途中，布历泰将最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智囊。他们正走向这次行程的第一站——与其地位相称的巨型指挥控制中心，两名天顶星人花了几分钟才走到出口舱门，一块弧形平台从指挥中心的中舱向外伸出。平台周围是一片充满水蒸气的低重力空间，它有点类似地球人眼中的蓝色天空。

　　一架盘旋着的碟形飞行器在栏杆边缘与他们会合，接载他们到达等候中的穿梭机，当中的一架正静止“停泊”在半空。

　　按照天顶星人的风格，这些穿棱机被设汁成奇特的鱼形，鼻端处依次排列着两张图形的小“嘴”，而腹鳍上的裂口和两片鱼腮实际上是它的外部传动箱。

　　穿梭机载着他们穿过巨型脆室的心脏向上攀升——舱室的上层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再往上则是维持者指挥中心运作的“机器人科技”设备——穿梭机到达了停泊着一排排飞船的太空港，巡洋舰、驱逐舰和战斗机依次排列，数量多得几乎看不到尽头。

　　最后，他们被送回了自己的旗舰。布历泰坚持要到舰桥上去。

　　导航用的透明观察罩和指挥座上的圆形显示屏已经完全毁坏，自从两个月前被麦克斯·斯特林的变形战机撞毁之后，这些设备一直都未更换。但至少机件的残骸和碎片已被清理出去。指挥官座椅和两具类似麦克风的通话器仍然保持完好。

　　“等我们的间谍完成任务返回后，我要立即听取他们的汇报。”布历泰说。

　　“是的，我们从超空间跃出时，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返回信号，”艾克西多继续说道，“他们的情报一定会解开很多谜团，阁下。当然，我们将会知道地球人对‘史前文化’的认识有多深。有了那些情报，重新制定我们的进攻计划将变得非常简单。”

　　“希望是这样吧，艾克西多，”布历泰不置可否地说，“现在命令所有皇家舰队立即准备超空间跃迁作业。”

　　艾克西多转身分派任务。警报声随即响起，公众广播系统开始发布命令。

　　“所有战舰移动到跃迁位置……以旗舰的位置为轴线……倒数计时开始……超空间跃迁将在一分钟后进行……”

　　在倒数声中，艾克西多俯瞰着皇家舰队的舰只。他很高兴看到布历泰恢复了自信。然而，还有一些东西……一丝极其细微的疑虑还留存在他的思想边缘。从古代文书中流传下来的警告不断在消磨他的勇气。一件秘密武器，一件秘密武器……

　　一百万艘战舰正在准备进行超空间跃迁。

　　然而，艾克西多心里却在想：这足够了吗？

　　在返回宿舍的途中，瑞克听到电话机器人在呼叫他的名字，他走到一具恭敬有礼的电话机器人面前。

　　是明美。

　　“瑞克，找到你真高兴。我想你已经听说我晕过去的消息了。嗯，这是真的。我现在在医院里，但是我不希望让你担心。只是工作过度劳累了，经过必要的休息后我正在恢复……噢，瑞克，为什么你不来看看我？我一定会很开心的。公司把一切费用都包了，你不用给我带什么东西……”

　　他将话筒放回支架，站在那里盯着它看了一会，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离去。

　　电话机器人又在呼叫他的名字，但这次他没有理会。

　　回到住处后，他径直坐到电脑键盘旁边，开始毫不停顿地敲打按键。他让打印机保持联机状态，从里面抽出一张已经完成的纸片。

　　“亲爱的迪克森先生及太太，”他大声朗读着，“作为你们儿子的指挥官，我非常遗憾地通知你们——”

　　贝恩，启动你的辅助推进器——快！

　　瑞克将纸片揉成一团，恼怒地扔到一边。“我说不出口！”他朝显示屏吼道。

　　他身边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张贝恩和他父母几年前的合影，还有一封他们的来信，但已经太迟了。瑞克拿着这些东西，站起身来。

　　他们都为他感到骄傲！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减轻他们的悲伤。我是在浪费时间！

　　门外响起敲门声，他把东西放回原处，走过去开门。这时，一位疲倦的陌生人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他的手扶在冰冷的金属门板上撑着身体，站在那里无声地呜咽着，让他的痛苦不受抑制地倾泻出来。他猛然转身，面对着那熟悉的声音，不顾一切地想去拥抱这个幻觉。

　　贝恩正在电脑旁俯下身子，似乎在阅读瑞克写下的文字，一只脚交叉地放在另一只前面，脸上现出他独有的微笑。

　　上尉，老伙计，你好吗？……嘿，我知道你很难过，你无法阻止它。只是我离开的时候到了。

　　瑞克在幻影面前转过身，他对自己说至少这是个好的开端，但他不会这么轻易地让自己解脱。

　　当舱门滑开时，他在麦克斯面前掩饰着伤感和泪水。麦克斯看到了照片和信件，但他没有说什么。他提醒瑞克说他们两个应该到甲板上待一会。一分钟后，他们一起离开了舱室。

　　为什么麦克斯不会因贝恩的死而崩溃？瑞克问着自己。在他恢复平静或是决定听天由命之前，刚才在他脑中出现的幻影到底是什么：你无法阻止它，只是我离开的时候到了……那是什么意思？

　　在升降台里，麦克斯似乎凄懂了他的想法。

　　“我想做指挥官一定很难，”他对瑞克说，“我的意思是，不久之后你就会觉得有责任照顾你手下的人，对吗？”

　　瑞克转身面对着他，“你不知道每次参加战斗我都感到多么的无助。每次我们……失去战友。就像是让某人从你紧握的手中滑落、坠下。你总是怀疑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够，或者有什么被你忽略了。”

　　“不知道我当上指挥官后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

　　麦克斯的反应让他感到惊讶。他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同情。

　　“可能就快了，”麦克斯继续说，“指挥部刚把我提升为少尉，而我被任命为下士才仅仅一个月。”

　　他们顺着宽阔的楼梯向上前行，来到了右舷的观察甲板，在这里可以俯瞰着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瑞克停下来望着麦克斯。

　　“我保证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瑞克的语气平淡。但他是认真的。麦克斯不仅拥有必需的技巧，还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他知道如何逃避悲伤。当罗伊·福克永远离去之后，瑞克以为自己也能做到。在这场战斗前夕，他已经感到自己正在复原，但随着贝恩的离去，这种感觉也随即消散，取代它的，是那令他几乎无法抗拒的无助。

　　观察甲板上的扬声器传来女塔台控制员的声音：“装卸作业将在一分钟后进行。请确保所有的货舱舱门打开，从直升机运输部队中接收补给物资。飞行甲板以下必须保持畅通，以便运载车辆继续将货物转送至各物资分发中心……”

　　SDF－1号回到了其在太平洋上的初始着陆地点，它正以“巡洋舰模式”浮在半空，宛如一座庞大的机器岛。这几天来，巨型运输舰和直升机不断运来大批的补充物资。货车和传送车在麦克罗斯城的街道上夜以继日地穿行不息，证实了船上平民最担心的事实：地球不再欢迎太空堡垒。

　　麦克斯指着一架样式奇特的双引擎喷射直升机，它正从紫红色的落霞里穿出，降落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机身上除了涂上“机器人科技”的徽章外，还镶有地球联台委员会黑底金边的记号。

　　“一定是个大人物。”麦克斯猜测道。

　　“它是从阿拉斯加总部来的。我敢打赌他们带来了出发的命令。我们是唯一处在地球和天顶星之间的屏障，但他们却打算将我们推人虎口。”

　　麦克斯学着瑞克的样子，将手肘撑在栏杆上倾出身子，仔细端详着那架直升机。

　　“你觉得我们被地球驱逐的传闻是真的吗？”

　　瑞克点点头，直起身来。“他们已经关闭了大门。这艘飞船将在很长的日子里成为我们的家园。”

　　“那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地面上观察地球，”麦克斯沉思着，“我们要好好享受这幅美景。”

　　太阳正在地球上空落下。瑞克凝视着橙红色的余辉。这个不期然的结局让人来不及细想。

　　这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女人，长着精致的五官和一头棕包长发，但她却紧绷着脸，军帽低低地压在前额上。而且，她还带来了坏消息。

　　她在门口转过身，朝格罗弗的位置敬了个礼。“我会向总部汇报命令已经送达。”

　　两名身穿白色夹克，头戴蓝色军帽的副官一脸嫌恶地跟着她走进通道，腰带上的黄铜扣子闪闪发亮。

　　舰长依然坐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一面太空堡垒防御军的旗帜摆在桌上的一角，房间被一个高大的书架和一面巨大的屏幕墙分隔开来。地上铺着绣着徽章的地毯，几株盆栽植物给房间带来一丝温暖，皮制封面的书籍和计算机控制台则给人一种正规的官方感觉。

　　格罗弗手中拿着命令书。他燃起烟斗，倾着身子透过重重烟雾开始阅读。没错，他说自已说，脑中想着那位女军官，命令已经送达了。而且回到总部后她还可以向那些笨蛋将军汇报说，他们乖乖地接受了命令，没有丝毫异议。

　　他只觉得不可思议——虽然是在预料之中，但始终难以相信。

　　地球联合委员会在心中连半点怜悯都没有。

　　格罗弗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走回桌子旁。

　　他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船上的军民？

　　他无声地阅读着：

　　地球联合委员会命令你们移走太空堡垒，不得靠近地球。直到本届委员会认为时机适宜之前，所有流亡的平民必须留在船上，如果你拒绝执行命令，委员会将向参谋长盟联合会议主席建议——

　　格罗弗厌恶地将命令书扔到一旁。他回应了门外的敲门声，示意丽莎走进来。她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丝愤怒和挫折，便问发生了什么事。

　　格罗弗背对着她，烟雾如同老式火车头喷出的蒸汽从烟斗中袅袅升起。“是的，有些坏情况——不能再坏了。”他向她斜斜瞥了一眼，“这正是我们一直在担心的——我们被命令立即离开地球。”

　　格罗弗听到她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她提议给他来一杯饮料。真不愧是一名军人。

　　“爆炸发生之后，我就预料到飞船会被放逐。但却没有想到五万名无辜的平民会被迫成为自己星球的流亡者。”

　　丽莎将一杯加冰的威士忌递给他，同时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我想我们该为最后一次留在地球而干杯，丽莎。”

　　“或许我们应该为那些平民而干杯。”

　　这似乎是个适当的举动。他们举起酒杯，深深地饮了一口这昂贵的奢侈品。

　　“命令将在完成物资补充后立即生效。这意味着我们被迫在出发的前一刻才能将被放逐的消息告诉每个人。”

　　“你想让我来宣布吗？”丽莎自愿承担。

　　“不，最好由我自己来说。”

　　丽莎离开办公室，去做一些必要的安排。

　　格罗弗跌坐在椅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通话器呼叫舰桥。克劳蒂娅向他汇报物资装载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现在仔细听我说，克劳蒂娅，”最难过的一刻开始了。甚至在此时，他的额头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要是出现在船上的全体人员面前，不知还会有什么更坏的情形发生在他身上？

　　“我要你悄悄地做好出发的准备。’’

　　“去哪里，舰长？”

　　“我立即让导航员给你提供座标。你知道，我们要离开地球了。”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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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个秘密（也不应令人觉得惊讶），人类最高贵的举动往往出现在最艰难之时，面对灾难，人们会团结一致迎接挑战，我们的力量从失败中汇聚……在太空堡垒被放逐之后，SDF－1号上的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紧密的大家庭，关于这一点还有疑问吗？

　                             　 ——《亨利·格罗弗舰长的航行日志》





　　在太空堡垒内部阴暗潮湿的隐匿之处，三名天顶星间谋坐下来品尝最后一顿地球美餐；很快他们就要逃走，结局不是丢掉性命，就是成功到达主力舰队的集合地点。这三人——利克、康达和布朗都认为完成任务的最佳方式就是离开太空堡垒，去观察微缩人的母星。然而奇怪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地球人被允许登陆。但不管怎样，他们仍然对过去三个月来搜集到的东西感到满意。他们侥幸保留下来的战斗囊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现在里面塞满了他们从麦克罗斯城多次搜掠回来的战利品，那是一些地球人的史前文物，具体的说，那包括了两台录像机，几张桌子，一台电冰箱，一架从屋里拆散偷出来的大钢琴，唱片播放机和唱片，糖果和食物，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明美玩偶及附带道具。

　　布朗如往常一样准备食物。

　　“有样东西叫做炖牛肉。”他解释说，

　　“好香呀。”康达说，紫红色的头发垂在肩上。

　　这三名特工看上去似乎从来没洗过澡，浑身邋里邋遢，衣服又破又脏。他们正坐在战斗囊的引擎罩附近，几个空罐子扔在点着液体燃料的露营火炉旁边。火炉上摆放着一个有盖的大炖锅。

　　利克打开了幅携式唱机，人迹罕至的储藏室里便响起明美所唱的《舞台惊魂》。

　　利克把提示他们把返回天顶星舰队的信号装置放在一旁，“听着明美的歌声让我胃口天增。”

　　“她让一切都变得美好。”康达赞成道。

　　他们情绪高涨，热血沸腾，甚至布朗在从火里移开炖锅时灼伤了手也没有破坏他们的好心情。如往常一样，他把咖啡罐放在炉上，开始品尝今天的食物。

　　“我的厨艺怎么样，兄弟们——你们不觉得有些进步吗？”

　　“没错，”康达拉直脸说，“现在吃完你的东西，我要过一小时后才觉得消化不良。”

　　布朗故作低凋地回应道：“那已经有进步啦，你平常的记录是十五分钟呢。”

　　“一想到他开始做饭，我就想吐哦！”

　　利克忍不住哈哈大笑，他的伙伴也笑作一用。这时咖啡已经烧开，从罐子的边缘流出来，火里发起“滋滋”的响声。

　　布朗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老实说，我忘不了这些微缩人的美食。”

　　话题一揭开，其他人纷纷附和。

　　“嗯，尽管我不想承认，但你是对的——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止呢。我一直在想，我会怀念这里的一切——快乐的人群，还有音乐——”

　　“是的，音乐。每天听到明美的歌声是我最怀念的事。”

　　布朗朝下撅着嘴，“我甚至不敢想像没有她歌声的日子。”

　　“你记得那次我们碰到的几名女生吗？”康达给自已倒了杯咖啡，“跳舞真好玩。”

　　“没错，那个琪坶真的太有趣了，”布朗恢复了热情，“她让我笑了足足一整天！”

　　“还有那个叫珊米的女孩，”利克很快加上一句，指着脸模仿着他从地球人那里学来的表情，“当她往意到我们拿着‘明美玩偶’时……‘我的上帝呀！’”他学着珊米的声音说。

　　他们一起开心地笑起来，然而，当笑声过后，他们的心情又再变得沉重。

　　“是的……你记得我们听到的事吗，那个地球人在呼吁——他说要终止战争。”

　　“真是太可怕了，”利克说，“没有了战争，那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或许，”康达回答他，“但我好像有点理解地球人的想法。”

　　利克伸手摸了摸放在旁边地上的引力示波器，“真不敢相信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回到军队了。”

　　“是的……”

　　“我等不及……”

　　当克劳蒂娅·格兰特将舰长的命令传达给舰桥机组时，她同样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

　　“离开？”维妮莎说，“你是说那些关于放逐的传闻都是真的？”

　　“现实一点吧。我们造成了整个城市的毁灭，”琪姆的手放在嘴上，似乎想将事实封住。

　　珊米从岗位上望过来，无辜地嚷道：“我们不该为此负责——是防护罩超过了负荷。应该把帐算到天顶星人的头上。”

　　“但我们不应该停留在那里。”琪姆争辩说。

　　“舰长是考虑到那些平民，琪姆——”

　　“那些平民怎么办？”维妮莎插话道。

　　克劳蒂娅踮起脚跟，触了触按键，打开了她和丽莎座位上方的显示屏。她转过身，声音里隐隐带着烦躁，“他们已经被宣告死亡，而且地球上没有地方愿意收留他们，我猜他们会和我们待在一起。现在赶紧做最后检查，我们时间不多了。”

　　珊米在控制台前摆出一副空想家的样子，“丽莎的父亲是地球联合委员会里的大人物。或许她可以跟他联络一下，让他暂时中止命令等到我们想出办法……”

　　克劳蒂娅正叉着腰站在她面前。

　　“你决不能跟丽莎提这事，明白吗？作为这艘飞船上的一名中校，她知道自己的责任。现在先完成你的工作再说吧！”

　　那天晚上，喜欢仰望星空的情人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一次未曾公布的日蚀。整个月亮周围镶着一圈如钻石般耀眼的光芒。但等等……未曾公布的日蚀？太阳在四小时前才刚刚落下！

　　业余天文学家们同样感到困惑，还有那些地震学家和水手。地震曲线图和水文测量表里的数据完全不合常规，地球上的海平面上升到可怕的高度……但只有少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在两年多之前，他们曾见过一次这种引力紊乱的情形，但上一次的事件最多只是令人敬畏，而现在这次却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对于那三名潜人太空堡垒的间谍来说，这种现象只不过是一个信号。

　　“就是它了！”布朗合上引力示渡器，“我们出发吧！”

　　三人进入战斗囊，在座位上系好，保持警觉。他们小心翼翼地驾驶战斗囊穿过货舱，粗大的金属下肢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响声，四周的回声令他们产生处于群体之中的错觉，他们在离船壳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战斗囊的双重激光炮向船壳喷出蓝白色的能量脉冲。钢板被烧得通红，然后变成白色，接着熔化剥落。火墙继续向外喷射，小孔逐渐变大。几分钟后，船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口，战斗囊从中飞奔而出，跃入了太平洋上空寒冷的黑夜。

　　脚部减速器辅助战斗囊平稳地下降，它跃下数百英尺坠入海水之中，推进器将它送到离太空堡垒不到半里外的一块珊瑚礁上。

　　利克操纵战斗囊站直身子，开始启动一系列发射指令。当球形座舱从足形的着陆架分离时，推进器的烈焰从座舱下向外喷射。三名傲缩的天顶星间谍升上空中，踏上了回家的行程。

　　若不是太空堡垒因准备起飞造成的轻微混乱，可能一些技术人员或警卫会发现到天顶星间谍在船壳上烧出的裂口。然而，船上的所有人都忙于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他们根本无暇旁顾。不过，舰桥上的机组成员依然保持着高度警觉，这时，探测雷达突然发出警报，在月球背面的区域出现了内层空间扰动。

　　丽莎已经到达舰桥，当报告如潮水般涌入时，舰长正低头进入指挥舱。

　　“……我们还不能肯定，但迹象显示这是由数量庞大的超空间跃迁作业产生的结果。”格罗弗听到有人在读取雷达数据。

　　“从月球传来的引力波扰动。”维妮莎说道，她纤细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跳动，将图表显示在危险评估系统上。

　　格罗弗担忧地望着她，“能否确认这是一次超空间跃迁？”

　　“比那更严重，长官，”她告诉他说，“看来这是一次多重跃迁！”

　　“你能估计出它的数量吗？”

　　“我正在计算……”

　　“等等！”珊米叫了一声，所有人都转身看着她。“或许他们不是来攻击我们的。”众人怀疑的眼光动摇了她的信心，“嗯……”她回过身子向着控制台说，“可能我说得不对。”

　　这时雷达控制台汇报有未经确认的飞行物体穿越飞船的上空。

　　格罗弗问丽莎，“我们有战机在外面巡逻吗？”

　　“没有，长官。”

　　“雷达控制台报告，长宵。监视器显示有一艘大型的外星战舰正从月球空间向地球移动。它似乎准备与我们刚才侦测到的物体会合。”

　　格罗弗研判着图表，命令丽莎立即让所有的变形战机中队处于黄色警报状态。

　　“接收到第二波引力扰动，”当屏幕上出现最新的读数时，维妮莎喘着粗气说：“我计算出敌人的飞船数目超过……一百万艘！”

　　格罗弗眯起双眼望向丽莎，仿佛在说：是的，你递交给委员会的报告现在被证实了。格罗弗真想看着那些将军们自食其果。

　　“我认为敌人有多少艘战舰并不重要，反正我们也仅有一艘飞船。”克劳蒂娅自信地说。

　　“可他们有一百万艘……“珊米说。

　　“我们不可能利用机动性击败他们：”琪姆加上一句，

　　但克劳蒂娅仍然满怀信心，“我们以前打败过他们，这次我们也会取得胜利。”

　　格罗弗的思绪依然集中在委员会身上，他肯定他们正在观察这次天顶星人的最新行动，然而他们仍然在袖手旁观。

　　“看来我们被完全孤立了。”他对机组人员说。

　　“为什么？”珊米急切地问。

　　是时候让他们知道真相了。格罗弗意识到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里，他的生命将被许多这样的时刻填满。然而他也无能为力，他只能问自己如果不采取行动消除当前的威胁，那将是何等一番情景？天顶星人是孤注一掷吗？地球联合委员会准备将地球当作筹码吗？他们到底想十什么，而如果格罗弗拒绝接受他们的命令，那些控制议会的笨蛋们又会采取什么行动？

　　但亨利·格罗弗不会让这一切发生。

　　“我想你们也知道，”他说道，“委员会认为保护地球的最佳方法就是把太空堡垒当作诱饵。给我们的命令是引开那些外星人。”他留出时间，让机组人员慢慢地咀嚼这番滋味，然后走到指挥椅坐下，又补充说道：“他们认为这艘飞船和上面的军民是可以牺牲的。”

　　尽管市长托米·栾一直都对麦克罗斯城缺乏值得报导的大新闻而耿耿于怀，然而，在这段时间日报和晚报的版面上，重大的新闻却如潮水般涌来。船上的每个人都听说了安大略自治区政府已经收回承诺的传闻。而且，明美还因过度劳累而病倒了——哟！这是多么大的新闻啊！稍后，她的表哥兼拍档又成了众人的议论中心。

　　当然，由于压抑了两个月的情绪被释放出来，城市里的争吵和打斗现象越来越频繁。而今晚，格罗弗舰长将亲自对全船发表演说，迄今为止，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做。

　　在天顶星舰队出现在月球背面仅仅一分钟后，格罗弗和丽莎将起飞前的准备工作留给克劳蒂娅和其他组员，离开了舰桥。

　　本来，格罗弗可以直接命令飞船升空，待进入深层空间后才发表演说，但他不想这么做。敌人的下一步行动依然无法捉摸，他打算先取得麦克罗斯城居民的合作，希望在被迫采取任何措施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谅解，

　　他们在几分钟前到达麦克罗斯电视台的演播室，打断了两位明星的现场直播。这对表兄妹和丽莎·海因斯一起，站在中央演播台的旁边。三架摄影机正对着格罗弗，炽热的聚光灯显得十分刺眼，他的蓝色军服和白帽子下已经渗出汗珠。他没有选择使用提词机或者提示卡，这也是因为他视力不佳的缘故。

　　一名工程师走到前面，嘴里无声地倒数三下，向他发出预备信号，接着他开始了演说：

　　“我是格罗弗舰长，我以下的宣布将会影响船上每个人的生活。自从我们回到地球以后，正如你们当中一些人所知，我多次向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和几个自治洲的政府请求允许你们登陆，让你们选择一个地点安置下来。至今，你们仍然被迫留在船上，我相信你们完全明白我此刻的心情。但不管怎样，我的建议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至于是什么原因，目前尚未知道。但是，直至当前发生的这件事之前，我一直感到事情不断地取得进展。而现在，我被迫对委员会的职责产生了怀疑。”

　　格罗弗沉默了一会，感到口干舌燥，他开始担心围在四周的摄像机会不会连他手上的轻微颤抖也摄入镜头。不过，他实在无法鼓起勇气，观看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他清了清喉咙，继续说道：

　　“我的朋友们、船上同伴们，我有一些很糟糕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刚刚收到命令，这艘飞船和它的所有乘员必须立即离开地球。”

　　格罗弗听到摄影师在屏住呼吸；他想像出整个城市的居民都在喘着粗气，不知道会不会令飞船的空气供应系统超出负荷。

　　现在是最困难的一段了……

　　“如果我们拒绝离开地球，他们警告说我们将会受到自己军队的攻击。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觉得难以想像，但很不幸，这就是事实，你们一定注意到过去几天里，我们一直在不断补充物资。我知道这并不能给你们带来什么安慰，但我相信，在即将来临的旅程中，我们的资源是充沛的。终点在哪里？你们一定在问自己。嗯，我会告诉你们：我们的终点就是胜利！”

　　由于看不到观众的反应，格罗弗不知自己这番话会有什么效果，他抬起头飞快地扫了丽莎一眼，她竖起大拇指，朝他笑了笑。但船上的平民会接受吗？他们是否仍然相信，他有能力带领他们走向胜利？

　　头上的聚光灯似甲变得更加灼热，格罗弗非常紧张，脑子觉得有一点晕眩，但仍坚持说下去。

　　“在这重要的一刻，我非常需要你们的合作。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团结一致，直到地球接受我们归来。在此这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生存下来……我向你们致以最诚恳的歉意……”

　　不，不，别这样！他在心里朝自己喊道。

　　但它还是控制不住：热泪盈眶而出，他在镜头前流下了眼泪。

　　明美突然走到他身边，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她从桌上拿起麦克风开始说话，镜头从格罗弗身上移开，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

　　“大家请听我说，现在舰长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我对政治一窍不通——在听到格罗弗舰长告诉我们的事之后，我对它更加没有兴趣——但我知道，渡过难关的惟一方法就是团结一致。

　　“我们在船上已经住了很长时问，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但我现在已经把太空堡垒当成了自己的家。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几乎和在地球上没有分别——我们有自己的城市和附在其上的一切。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日子，因为有了它，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我在这里交到的朋友比地球上的还多。对我来说，你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真正的家园——我们永远怀着希望。但在此刻，我为自己成为麦克罗斯城和太空堡垒中的一员感到自豪！

　　“无论我们在宇宙中去向何方，无论要离开多久，我们的心永远系在地球身上。为了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我为大家唱一首歌，献给我们挚爱的地球……”

　　白色连衣裙在舞动，蓝色的眼睛泛起了泪花。大半个麦克罗斯城伴着她唱出心声。她触动了某些东西。她说出了麦克罗斯城居民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感觉。在整个城市里，人们握手致意，把自己看作一个新的民族，一种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体验。没错，很多人在地球上都有家庭，但难道大多数在麦克罗斯岛定居的人不是首先为了逃避现实吗？难道有人真的情愿被无情的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所控制吗？

　　于是，他们庆祝这苦乐参半的胜利。他们最后一次将希冀埋藏，久久地凝望他们的城市，仿佛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当太空堡垒升起时，很多人挤到舷窗旁，俯瞰着下面繁星点点的灯光。地球已成为记忆，未知的命运在前方等着他们。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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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指天顶星军队）的反应就如刚刚摆脱看护人限制的青少年。猛然间，一个充满欢乐和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出现在眼前——这个世界一直对他们紧闭大门。而现在却在等候着他们开启……无须翻查我们自己种族的悠久历史。也可以找出与这股冲动相似的例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美国，这种所谓的“反传统文化”风靡一时，尤其是在那些沉迷于音乐与享乐的中心地区。

　　                                ——杰祖士

　　“谈到你所说的‘安抚野兽的魅力’……她有足够的天赋——足够的魔力——来征服整个帝国！所以我们为何不将它称之为‘明美教派’！”

　　                                ——万斯·哈斯里伍德





　　一百万艘皇家战舰在布历泰统帅的旗舰旁整齐列队，在集结区域按级别高低依次排列——天顶星人最强的武装力量在月球背面延绵数千英里。

　　在指挥中枢的球形舱室里，布历泰站得笔直，心中充满自豪。他的智囊，身材如侏儒般瘦小的艾克西多站在旁边，此公同样在这几个月来第一次充满自信。

　　三名返回的间谍正在“微缩舱”里重新转换体型，这时阿卓妮娅指挥官那张不安的脸庞出现在投影区域里。布历泰已经把自己复职的命令通知了她。在阿卓妮娅答话时，艾克西多凑到通讯器前检查“微缩舱”的数据。

　　“我听说了，”她说道。“你为了对付一艘小小的地球人飞船，竟然带来了那么庞大的舰队。”

　　布历泰没有理会她的挖苦，发出爽朗的大笑，脸上的金属遮罩也在笑声中震动。“你已经注意到……那艘‘小小的地球人飞船’，正如你自己所说的，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不过，指挥官，即使是你不也被他们耻辱地打败了吗？”

　　“我失败的耻辱应当全部计在凯龙的身上。”

　　“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手下……”布历泰正准备发表长篇大论。这时艾克西多恭敬地打断了他。

　　“嗯，阁下，‘微缩船’已经……我们的特工正准备提交报告。”

　　布历泰打量了他一下，然后转身对着阿卓妮娅的投影图像，“稍后我将给你安排任务。”他结束了会面。

　　“等一等，我还没向你汇报！米莉娅·帕莉诺已经……”

　　“就到这吧，”他说道，双手翘在胸前。“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办。”

　　“布历泰——”影像消失时，她仍在嘁道。

　　“哈，真是痛快，阁下！”艾克西多恭维道，接着指了指走廊，三位特工正在等着我们。“

　　“这个报告一定会解开很多谜团。”当他们离开指挥船时，布历泰说道。

　　利克、康达和布朗重新换上深红色的制服，带上了军衔，他们被带到布历泰的私人会议室。这个球形的房间里只摆放了少量的设施，从里面一个巨大的舷窗里可以看到地球和布满陨石坑的月球。房间中央是一张圆形的桌子，四周摆放着舒适的高背靠椅。三名特工从地球人那里带回的古怪物件堆放在桌子的中间。

　　布历泰伸出手，从那堆物件里拿起一样东西。他困感地端详了一会，那个有三条腿的平台在他摊开的掌心里仿佛毫无重量。

　　“地球人把它叫做‘钢琴’，阁下。”利克解释说。

　　“钢琴’，”布历泰重复了一声，“它有什么用途？”

　　利克乐意他按下键盘上的白色琴键。布历泰按了一下，它发出一声怪异的噪音，令他感到极不舒服。他把那东西从桌上递过

　　去。艾克西多接过来细细端详，布历泰则继续翻查着另外几样物件。

　　“它是有生命的吗？会不会是某种‘史前文化’——以‘洛波特技术’制造出来的生化设备？”艾克西多充满疑虑地大声问道。

　　“不，”利克继续解释道，“它只会发出音乐。音乐就是将几种不同的声音混在一起，让人娱乐。等你习惯之后，它就会变得相当有趣。我们非常喜欢——”

　　“解释一下什么是‘娱乐’。”布历泰命令道。

　　利克想了一会。“嗯……‘娱乐’就是解闷的意思，阁下。例如这个……”他从耶堆物件里挑选了一样细小的、类似显示屏一样的东西，将它拿给布历泰仔细查看。“这种东西似乎能提供电子图像，非常类似于我们的影像扫捕器。但在每个地球人住处上都可以找到几个这样的东西。他们通过它来观察和聆听‘娱乐’表演。”

　　艾克西多若有所思地说道：“毫无疑问，他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将战斗计划和其它措施公布给每一个人……继续。”

　　但这时，三名特工却同时争先恐后地站起来，兴奋地报告自己的发现。他们也太投入了吧，艾克西多开始有点担心。

　　“一次一个！”布历泰命令他们闭嘴，“不要逼我再次警告你们。”

　　利克站起身，“我们带回来的东西只显示了地球人的社会和风俗习惯的一小部分，”他平静下来，继续说道，“你看，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完全不同——”

　　“他们还精通修复技术，”康达站起来打断他，手里不停在做着手势，“实际上，他们在船里重新建造了整个居民中心，而且只使用了些废弃的材料。他们能很快适应陌生的环境——”

　　“还有，”布朗冲口而出，好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飞船里还有很多军队以外的人。实际上他们整天待在一起，还可以随意走动——”

　　“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利克喊道。

　　布历泰和艾克西多一直在努力地跟上他们滔滔不绝的汇报，就像是两名观看高速网球公开赛的观众。当听到利克的报告时，两人突然转头对望一眼，眼中流露出一丝惊恐。

　　“男人和女人待在一起。”利克重复说道，其他两人证实了他的说法。

　　“事实上，这好像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糟糕。”康达开口说道。

　　“我们强迫自己去适应那些女人在我们周围出现，而且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良影响。”布朗结束了汇报。

　　布历泰觉得自己已经听够了，但奇怪的是，在命令他们闭嘴之前，他居然就这样让他们滔滔不绝地说了好几个小时，而且，他们的报告令他产生了一种作呕的感觉。如果说这次渗透行动带回了什么证明，那只证明了绝对不能允许与地球人进行更深一层的接触。显然，他的三名特工已经被地球人的秘密武器进行了洗脑，而更过分的是，艾克西多正在提议由他亲自去调查地球人的社会！

　　解散之后，在康达的坚持下，三名特工卫偷偷地聚在一起。

　　“我在口袋里保留了一些地球人的物件，”康达向两人坦白地说道，“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吗？”

　　“不，我也留了一些，”布朗承认道，利克也不例外。

　　“好吧，看看我们都留了些什么，”康达从红色外套的内袋里掏出一把东西。

　　三个家伙开始将东西整齐地摆放在桌上，地球人的物件在天顶星人巨大的身躯旁就像是一堆缩小的玩具模型：一个微波炉，一台小型冰箱，一张圆桌，几台电视机，一个带抽屉的衣柜，一台空调器，一个梳妆台，一台CD播放机，几张影碟，一只玩具熊，一套高尔夫球棍，一把吉他。

　　康达说道：“与许诺给我们的巡洋舰指挥官的职位相比，我情愿要这些东西。”

　　“我还带来了明美的两首歌，”利克说道，明美的第一张专辑夹在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

　　布朗凑过去看了看，“要不我用别的东西跟你交换这个，怎么样？”

　　“你想用什么来交换？”利克的眼里闪烁着狡诈的目光。

　　“我有一个明美玩偶……”

　　“成交！”利克答道。

　　布朗眯起眼睛凝视着相集里蒙着面纱的明美。

　　“你知道，如果其他家伙见到这些东西，他们一定会惊呆的。”

　　康达点着头，“没错，我们可以挑选出的一小部分给他们观看，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到一小时，就有十一名士兵聚集在那几名特工的“俱乐部会所”里。

　　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艘旗舰。船上所有士兵原本就对传闻中地球的生活怀着或多或少的好奇心，而现在居然有一些真实的“史前文物”和事件可供他们触摸、观看或是聆听——这时就算利克、布朗和康达想逃走的话，他们也无法脱身了。三个家伙被围在十一名士兵爱慕的目光里，他们已经兴奋到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三名特工很大方将这些“史前文物”拿出来供人观赏，虽然，他们确实为自己能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而兴奋莫名，不过他们也是真心地愿意把在地球人中的冒险经历与同僚们分享。

　　他们一起品尝了糖果，检视着每一件物品，解释着地球文化的细微差别。但很快，在那堆史前物件中有一样东西受到了最热烈的追捧。

　　“‘爱在流动’……”当那个玩偶在桌上迈着细小的步子时，电子合成的歌声从她身上传出。充满了令人愉快的颤音，她的手臂一前一后地晃动着，乌黑的头发像马尾一样束在脑后。

　　围观的士兵中产生了一股骚动，接着是惊讶。到最后完全被迷住了。

　　“这好像是个激缩人，但那声音是什么？”

　　一名人高马大、长着一张红脸的士兵俯下身子，脸上露出关注的表情。他趴在桌面上一动不动地观看着。这时那个玩偶倾倒在桌上，中止了歌声。

　　“哎呀，不会是我把它弄痛了吧？”

　　康达重新扶起玩偶，“不，这是假人，你不可能弄痛它。它叫做‘明美玩偶’，而那个‘声音’叫做唱歌。”

　　“你说它叫做‘明美’？”有人说道，“真是难以置信——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

　　“太神奇了！”另一人说道。

　　“我们应该让别人也来听听。”

　　“安静！你们吵得我听不到明美唱歌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明美玩偶的两首歌曲播放了一遍又一遍。

　　越来越多的士兵围在他们“俱乐部会所”里。他们秘密地变换着信息，而明美的名字就像一个口令一般传遍了整支皇家舰队。

　　当明美玩偶继续在布历泰的舰队中秘密流行时，真正的明美正在豪华的仙亭尔酒店出席宴会。这是麦克罗斯城最漂亮的地方，与高架天桥只有一墙之隔。太空堡垒已绎离开了地球，城市里的大多数人都在为生活在太空中作出痛苦而困难的转变。这次的宴会是为了庆祝SDF电影公司第一部电影的首次公映——由林明美和林凯主演的《小白龙》。

　　电影的投资商、市长和一些上流人士会聚一堂，当然，林凯也在这里。他穿上淡紫色的外套，配上深红色的衬衣，打着蝴蝶结领带，显得仪表非凡。

　　桌上堆满了美酒伟肴，四处洋溢着兴奋和热情。但今晚的女主角却没有加入到喧哗热闹的人群中。她走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正在堕落，明美想着。对于她来说，真正的欢乐是在舞台上，而真币的奖赏则在掌声中，但这些宴会毫无乐趣。它们只是商业炒作，是提供给马屁精和奸商聚会的地方。这里是他们的舞台，金钱就是他们的掌声。

　　明美并不觉得疲倦，现在还早着呢，她回想起以前的日子，人们团结一致重建了这个城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平等的观念盛行一时。但突然一切都改变了，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一—那些高架公路、独一无二的酒店、精美绝伦的食物——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似乎不止少数人只是在口头上将SDF－1号上的市民当作一个整体。那些伪君子正在寻找机会声称自己有权享受最好的服务。一个新的阶层自发地形成，明美想为自己寻找的最后一个地方竟然是处在新兴的贵族阶层里。和自己的过去联系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令你想起一个人，他帮你找到自己的归宿……

　　“嘿！小美人，怎么了？”

　　明美转过身，而对着那个闯入的发话者。那是万斯·哈里斯伍德，她的商业经理人，他现在起码比自己的最大酒量多喝了两杯以上。

　　“你是这个晚会的明星，”他举起手中的杯子向她祝酒，“你应该待在里面尽情享受，出什么事了？”

　　“看来你今晚非常尽兴。”她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不过万斯已被宴会弄得神魂颠倒，他听不出她话中的讽刺。他腼腆地松了松领带，在那副飞行员眼镜后合上双眼。

　　“嗯，我得承认自己有点飘飘然……但是我有大堆的理由这样做。等电影片映之后，你将会成为明星。我们说的是一条星光大道，以及数之不尽的钞票，你将需要多请几个人来帮你理财。”

　　他兴奋得忘乎所以。

　　“我已经是个明星了，万斯，”明美提醒他说，“你还能为我做些什么？”

　　万斯大笑起来，用手搂着她，“嘿，今天是发薪的日子。你有什么需要的，我都会为你奉上。”

　　“我要一个首映式的前排座位。给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万斯做了个为难的于势，“前排座位？现在？那些座位几周前就被订光了……我不知道能否办到，明美。”

　　她死死地盯着他，“万斯，尽量试试，好吗？”

　　“好吧，”他最终答应了，“找尽力而为。”

　　明美谢过了他，他拿着杯子摇摇晃晃地走回大厅。她把手肘撑在露台边上，脸上突然泛起笑意。

　　“等我告诉瑞克时，真希望我能在那里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对于那些经常自责的人来说，简·莫莉斯并不是个陌生人——她责怪自己已有好几年了——不过以她现在的状况来看，她不可能听得见明美的自言自语。鸡尾酒杯摇摇欲坠地夹在她的手指中间，这位过气明星正绕过人群朝露台走来。两年的太空生活、不断地自怨自艾和过度的酗酒令她付出沉重代价，她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还要老，有着一头金发和苍白的肌肤，穿着一件夸张露肩长袍，手上戴着白色的长手套。

　　“明美，我正到处找你。你感觉好吗，亲爱的？这晚会棒极了！”

　　明美灵巧地避开了泼撒的饮料，像简身上的长袍一样腥红的酒液飞溅到她旁边的护墙上。

　　“对不起，我真是太冒失了！”筒假惺惺地道歉，“幸好一点也没沾到你身上，小可爱。你这身打扮优雅动人，不是吗？魅力四射，真是太可爱了。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会让你知道单是这件灰绿色的披风就已经超过……明美很想这样说。但幸运的是，她根本用不着开口，因为简已经从人群中挤了回去，一个老家伙好像对与“年轻的电影明星”会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简正拖着他走出了阳台。

　　“她并不是那么吸引人，”明美听到她在对那老家伙说，“只不过是个孩子。真的。现在我们何不找个地方坐下，我帮你看看掌纹。”

　　当明美听到林凯在叫唤她时，她正考虑着是否要雇个保镖。

　　“你的经理人让我告诉你那个座位是A排5号，他们会在售票处预留这张票。”

　　明美双手台什，摆在颌下，“太好了，林凯！谢谢。”

　　“谢谢万斯吧。”他说道，然后领着她走进去。她注意到他脸上一直保持着关爱。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明天是你的大日子呢。为什么你不在今晚打个电话？我会送你回房间。”

　　“好的，”她答道，“总之，我得打个电话。”

　　不管明天是不是大日子，对她来说今晚都是个不眠之夜。她给瑞克的军官办公室留了个信息，可他一直没有回复。SDF电影公司为她提供了一间总统套房，但那只会让她想起今晚早些时候在她脑里纠缠的那些思绪。在万斯的坚持下，他们一起到顶层的休息室里喝了杯安睡酒，但没有任何帮助。她想念着“小白龙饭店”黄蓝相间的房间，那是她仅有的、珍贵的回忆。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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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小白龙》这部电影将会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至少，参与演出的一小部分人是这样认为，而关于它的评价则毁誉参半。不止一个的评论家把它从“适合家庭观看的太空剧”里剔除；而另一些人则说它是“低俗的艺术……宣扬白日梦……误导观众的神话”，但有几个人无条件地称赞它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好电影”。

　                                　 ——《第一次洛波特战争》，第十五卷





　　米莉娅·帕丽诺，这名私自进行微缩，潜入太空堡垒的天顶星部队王牌飞行员，此刻正迎着欢快的步子走在麦克罗斯城的林荫大道上。她偷了一件略带日耳曼风格的服装，换下了到达时所穿的麻布粗服。这身奇怪的装扮和她那军人的步伐相当匹配，使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不过，她却不明白那些人在看些什么？或许，她想道，这身服装不太相称，但如果她能见到自己在旁人眼里的样子——亮绿色的头发，淡紫色的紧身背心，灯笼短裤，白色长袜，还有“玛丽·简丝”高跟鞋——那她就会立刻明白过来

　　这个星期过得真不容易。她被迫四处偷取食物，居无定所。曾有一两次她几乎抵制不住诱惑，想接受那每天发生数十次的地球男人的帮助请求——但最终还是克服过来了。早些时候她看到布历泰的一名间谍挤在人群里，站在电视机前面听着一名长发男子谈论和平与结束战争！不过，她并不认为有理由与他们接触，之后便再没见过他们。

　　和平……地球人的习惯真是令人费解，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她愿意享受这种挑战的乐趣。尽管每天都有不少士兵从她身边经过，但不幸的是，她尚未找到那名在战斗中击败她的飞行员。

　　此时她前面是另一堆聚集的地球人，这是迄今为止她见到的最大一群人，当然，也是最吵闹的。一群兴奋的男人和女人正在高声欢呼：他们站在二十英尺外的一座奇特的建筑物前面，某种聚光显示板在建筑物入口上方伸出。

　　“小……白……龙。”米莉娅大声地读出来，试着想理解这些文字的含义，她知道第一个字代表“小型化”的意思，而第二个字则是指没有颜色，但最后一个字她就怎么也猜不出来了。

　　一排装有浅色观察窗的长形变通工具来到大楼前，放下了几名穿着奇怪制服的男女。人群中的每个人都伸直脖子，踮起脚尖，向这几位走在入口台阶上的英雄投去匆匆的一瞥，他们挥动手臂，脸上现出笑容。那些欢呼声与恭维主要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黑发的女人，人群里有人喊她作“明美”，还有一个同样是黑发的男人——也就是在电视里呼吁和平的那个人！他们被隆重地带入大楼，无需像其他市民一样出示通行证。

　　米莉娅有点怀疑她要找的人就在里面，准备接受因击败她而颁发的荣誉。甚至可能就是那名黑色长发的男人。否则还有谁会受到这般重视？她身上没有通行证，不过幸运的是，她今天穿着一件饰有褶边的紧身背心。她曾留意这一些面部扭曲（指微笑）的地球女人在许多紧闭的大门前畅通无阻。于是她往下拉了拉身上的花边背心，走近那个在门口收取通行证的警卫，向他展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太空堡垒剧院里，人群挤满了整个大厅，连二楼包厢旁的阶梯上也站满了人。聚光灯照射下的舞台中央，站着SDF电影公司的老板，阿伯图·萨雷泽先生（同时也是麦克罗斯保险业联合会的主席），他个子高大，脸上长着有如海象般的短髭。

　　“……我想再次向支持这部电影的人表示感谢——这是第一部，但绝不会是最后一部完全在飞船里拍摄的电影。现在，为免大家等得着急，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电影明星，明美和林凯！”

　　萨雷泽朝两边做了个夸张的手势，聚光灯固定在两位风云人物身上。他们并肩走上前，挥舞手臂答谢如雷的掌声。

　　萨雷泽领着明美走到麦克风前面。

　　“给我们说说在第一部电影早就成为明星有伺感觉？”

　　“太激动了，萨雷泽先生。我只希望观众们喜欢我的演出。”

　　人群发出阵阵欢呼，萨雷泽微微笑着。

　　“我得说你已经有了答案。看来麦克罗斯城里的人们都喜欢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觉得怎样，林凯？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影迷们说吗？”

　　“我只是想谢谢参与电影制作的每一位成员，”他显得相当害羞，“特别是明美，还有她给我的所有支持。我是这艘船上的新来客，但我高兴地发现在这里很容易交上朋友。我希望在与你们一起共度的日子里。能将更多、更好的电影献给你们。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深表谢意。”

　　在林凯说话的时候，明美偷偷朝前排座位瞄了一眼，寻找着瑞克。她看到了市长、琳娜婶婶和马克斯叔叔，但A－5号座位却空无一人。他甚至没有来取票，她心里在想。

　　然而瑞克确实来了，此刻，他正挤在剧院后排站立观看的人群里。他收到了明美留下的消良，但却漏掉了预留电影票的那段。

　　他往她在仙亭尔酒店的房间打了个电话，但却没人接听。实际上，那时她正和万斯在酒店的天台上喝着酒，脑中想着瑞克。不过，他的心情似乎不错，甚至听到旁人在说“我听说林凯和明美在约会呢……如果他俩要结婚我才不会感到惊讶”时，他仍然为看到明美的演出而感到开心。

　　这时明美正在唱歌，人群随歌舞动，瑞克开始和他们一起摇摆，陶醉在歌声里。她拥有怎样的魔力啊？他问自己。

　　站在几米之外的米莉娅·帕丽诺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她身子发硬，明显地感到不舒服。

　　在由两名科幻小说作家所写的评论里，《小白龙》被称为“一部讲述功夫的神话”，它以古代的功夫打斗映射出现代的战争。没有人否认这部电影从一始就克满野心，尤其星是对一家拥有三间电影院的新公司来说，要争取一个仅有五万人的市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它仍然超出了它的制作者的预料，除了得到金钱上的回报外，这部电影还对保持船上高昂的土气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的全部拍摄工作都在SDF－1号里完成（这要感谢EVE的工程师），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还为“洛波特技术”民用化提供了实验的舞台。

　　电影拉开了序幕；在那遥远的古代亚洲大陆，有个叫做“纳吐玛”的邪恶小岛。岛上有一名叫做科克的魔法师，他拥有一艘奇怪的海船，船首被雕刻成了一条龙的头部和颈部。而船尾是一条尖尖的龙尾，两边船舷上则是折起的双翅。很快，观众就知道这个科克并不是这艘船的主人。这时，一支由冷血巨人组成的军队前来夺回海船，他们个个身材巨硕，头顶没有一根毛发，穿着短裤和背心，腰间勒着一条布带。科克念出一段咒语，令这支军队消失不见。

　　镜头切换到另一个平静的热带小岛。小岛住着一名高憎和一个叫祖丽的美丽姑娘（由明美饰演，她的长发被扎成一条麻花辫子），祖丽是岛上的访客，但不到一个月，岛上的所有人都认识了她。每到夜晚，她平静的歌声就在夜空中回荡，给岛上的居民带来宁静和安详。一天晚上，一阵神秘的大雾笼罩了整个小岛，一艘龙船突然在海里出现。

　　大多数的岛民都被它吓坏了。但一队喜欢冒险的青年男女在高僧的带领下登上了那艘船，将它驶回了小岛，祖丽和一名会功夫的英俊武士泰奇（由林凯饰演，在剧中是一名爱好和平的青年人，后来被迫参加战斗拯救他所爱的人）是高僧追随者中的一员。他们上到船上之后，发现这艘龙船的内部甚至比它的外表更令人不可思议。里面有各种各样岛民们从来未见过的古怪设备。

　　随着时光飞逝，先前出现在屏幕上的巨人发现了龙船的踪迹，继而追踪而来，龙船意识到敌人正在眼前、它船首的巨龙自动喷射出一条火柱，消灭了大部分的攻击者。岛上的领袖被这些事情吓坏了，他命令高僧和他的追随者离开小岛。于是他们乘船离开，一路被巨人追杀，开始了一段惊险的历程，然而，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返回故乡的希望。与此同时，祖丽发现了她的歌声里蕴藏着真正的魔力：她发出的声音不仅令到敌人软弱无力，而且还争泰奇的武功一日千里。在漫长的旅程中，他击败了龙船遇上的每一批敌人——挥舞着弯刀的攻击者和手持弓箭、披上装甲的武士——他在半空中飞翔，发出一道道能量闪电。将巨人打倒在地。最后，电影在高潮中结束，祖丽被敌人抓走，然后被泰奇救了出来。而那个拒绝他们回来的小岛则被巨人完全毁灭。

　　在屏幕上打出演职员表之前，丽莎·海因斯就离开了座位，向剧院门口走去。电影里那个特写的亲吻镜头让她无法接受。她看到林凯就像见到了卡尔·雷伯、当林凯演讲时，她耳中听到的是卡尔的声音，卡尔对于战争、还有死亡的看法……自从第一天在小白龙饭店见到他后，她就如飞蛾扑火般被他迷住。他反对传统、反对战争、反对地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但她就是无法在脑海将他忘却。她可阻闭上双眼，忆起他脸部的每一个细节，当大家都在关注明美的健康时，他却对记者讲述着和平的希望，他说的每一个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当格罗弗舰长住麦克罗斯电视台的演播室向全船发表演说时，他就站在她的身边，这短暂的一幕犹在眼前。此刻他站在那里，比银幕上的形象高大十倍。然而，她梦中的白马王子却似乎爱上了明美。又是明美。她到底拥有何种魔法？先是瑞克，现在则轮到林凯。有时好像把整艘飞船的人迷住的是她的人，而不是地的歌声、

　　丽莎听到剧院里传出掌声。很快大厅里将变得非常拥挤，她不想听到每个人都在议论，赞扬明美有多出色、有多漂亮。她在门门停了停，朝镶在玻璃橱窗咀的电影海报扫了一跟。当她正准备离开时，突然有人在后面抓了她一下！实际上，是狠狠地撞了一下！在剧院门口排长队的怨气和此时的坏心情正好无处发泄，她怒气冲冲地转过身，白色制服随风飘起，红色的长筒军靴和拳头摆出打斗姿势，就如电影里一样……

　　然而此时，她却发现瑞克·亨特站在面前的台阶上一个劲地道歉。

　　“中校！”他惊讶地叫道，“真对不起。我定是绊倒了还是怎么的…”

　　丽莎双臂抱在胸前，“而我正好在你的触摸范围之内，是吗？”

　　瑞克睁大双眼，“啊，你怎么这样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令别人……嗯……抓你一下。”

　　“你说得没错，老兄，”旁边围观的几群中有人说道。

　　“我不知道，亨特，先是发现你在女士内衣店里探头探脑，而现在你又在街上公然调戏妇女……”

　　“摸一下有什么要紧的，姑娘。”有人在煽风点火。

　　“那就再给她来一下嘛，兄弟！”

　　丽莎转过身，愤怒地对着围观的人群，她一把抓住瑞克的手臂，“来吧，上尉，我们最好到别处去继续这场争论。”

　　然而，这却引起了更多的议论和几声暖昧的口哨，但丽莎没有理会。她把瑞克拖下宽阔的台阶，一路不停地抱怨：“那群白痴好没礼貌，随随便便地打断别人的谈话，什么人嘛！”

　　丽莎嘴里滔滔不绝地嚷着，直到两人走到一个以黑黄色斑纹标识的危险区域时，她才再次向他转过身。“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出现在我后面？”

　　“我只是刚从电影院里出来。”瑞克无辜地辩解道。

　　“你怎么不留下看完结尾？”

　　一阵警报轰鸣盖过了瑞克的回答，他和丽莎环顾四周。人群已经开始冲向庇护所，广播里传出珊米的声音：

　　“注意：准备开始全舰变形。请立即进入最近的庇护所。避开标明危险的区域，立即进入最近的庇护所！”

　　“全舰变形？”瑞克怀疑地说道。

　　“一定是弄错了。我们本来要举行一次演习，所以才由珊米来指挥。”

　　“敌军偷袭？”

　　丽莎摇摇头，“不可能。如果是这样，会更早发出警报。”

　　“不管怎样，我们最好到庇护所里去。”瑞克抓住她的手臂，但她甩开了他。

　　“庇护所？你怎么回事？我们应当尽快赶回基地——”

　　整条街道开始颤动起来。丽莎和瑞克交换了个担心的眼神，迟疑地望着地面。

　　涂上黑黄色斑纹的人行道正急速升起。当被抬到地面高处时，他们扶住对方保持平衡。人群在下面冲向遮挡物，车辆被掀翻在地，司机和乘客跳车逃走。太空堡垒剧院前乱作一团，警报系统继续发出刺耳的尖叫。

　　上升的压缩板突然停下，然后再次倾斜地向上移动。瑞克和丽莎抓住机会向外一跃，跳到了旁边的平台上。

　　他们正处在麦克罗斯城的第三层地面，头顶上是人工制造的蓝天，这里是太空堡垒里最高的区域——周围充斥着一大堆冷却系统和空气循环系统的管线，变形伺服系统，还有成英里的粗大的电缆。

　　瑞克认为自己能找到出去的路。他领着以怀疑的目光瞅着他的丽莎穿过一条如迷宫般的狭窄走廊，每隔几步就可以通过一个“舷窗”看到墙内的接线盒和电路板。

　　“我想快到尽头了，”瑞克自信地说道，“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言之过早吧。”

　　“跟着来就是。我会带你离开这里、没什么可担心的。”

　　一分钟后，他们发现自己到达了一个死胡同，瑞克搔了搔头。

　　“没什么可担心的！”丽莎在挪揄他。

　　“一定是在哪里转错了弯……”

　　这时附近传来几下“嘀达嘀达”的响声，接着是机器运作中的“嗡嗡”声。面前的墙壁是某种装置……它们似乎正在向前移动！他们急忙转头就跑，但一扇下降的舱门堵死了他们的退路。他们呆呆地站在地板上，望着墙壁的那头继续向前推进。最后，谢天谢地！它颤抖了几下，停止了移动。

　　丽莎解脱似地深深叹息一声，那三十蔸尺高的金属墙成了他们的牢房。她把挎包扔在地下，恼怒地朝瑞克转过身。

　　“亨特，你就是那个在船上迷失了两个星期的人吧？”

　　“嘿，我怎么知道会这样？我们别无选择嘛！总之，如果刚才你听我的话进入庇护所，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你就这样跟上级说话吗！”

　　“什么，你现在要用军阶来压我吗？”

　　瑞克做了个毫不在乎的手势，他阴郁着腧在墙边蹲下身子，屈起膝盖，双手靠在脑后。

　　丽莎也学着他的样子，坐在这间“牢房”的对面角落，依然气愤赡消。远处传来阵阵轰鸣。

　　“可能我们正在受到攻击，”丽莎推测道，“当然，也可能是射击演习，集束扫射或是单发射击……我怀疑珊米能否胜任？她对那个岗位不熟悉。但总得有人来做我的后备，克劳蒂娅忙不过来，当然维妮莎和琪姆……”她盯着瑞克，“你没有在听我说话吧，是吗？”

　　没有回应。

　　丽莎干笑了几声，“你到底要生气到什么时候？知道吗，你这样做很该子气，瑞克。别这样，该死的家伙，如果你再不和我说话我就要疯了！”

　　“啊哈，奇迹发生了，”瑞克突然开口说，“丽莎，海因斯也会求人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以为你够坚强的，从来就不需要别人。”

　　她朝他瞥了一眼，口气软下来，“好吧，瑞克，我为刚才在那里发火向你道歉。”

　　瑞克微笑着，“我也是。”过了一会，他加上一句：“这让我想起了我们被关在布所泰战舰时的情形。”

　　“不要说了，这地方和那里太像了。”

　　瑞克打量着四周。“确实如此。不过，虽然这艘飞船是外星人设计和制造的，但它现在已是我们的船、我们的家。我们只好等着它重新变形。”

　　“如果这真是演习，那应该很快会结束。”

　　他们停下交谈，各自默默地想着心事。

　　当又一个二十分钟过去后，瑞克打破了沉默。

　　“我仍然想不通天顶星人的战略。我们从未试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每到最后关头时，他们就放我们一马。”

　　“舰长认为他们的指挥是互相独立的。其中一方确信我们获取了‘史前文化’的技术，而另一方则不这么看。”

　　“这个有魔法的名词……但愿我们知道它到底是何方神圣？”

　　突然旁边响起第三个嗓音，瑞克和丽莎朝四周张望，只见一个卖可乐的机器人售货机正从上面的平台上滑过来。

　　“要来点饮料吗？”机器人问道。

　　“喂！”瑞克立即站起来叫了一声。

　　丽莎也站直身子走到他身边。机器人在平台边缘凝视着他们，“对不起，那个牌子的饮料卖完了。请另选一样。”

　　瑞克朝空中晃动着拳头，“你这个浆糊脑袋的铁罐头，快来帮我们！来人啊！”

　　“我们有姜汁饮料、‘佩蒂’牌可乐，和本地产的啤酒。请挑选一样并交付信用点，”机器人售货机在转动着身子。

　　“你这堆垃圾，你这坏……”

　　“算了，”丽莎扯了扯他的夹克，“朝它发火有什么用？它不过是台机器。”

　　瑞克顺从地说：“是，我知道了。”

　　他和丽莎在地板上坐下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史前文化’。它只会把这些机器人造得跟傻瓜似的。”

　　丽莎笑着说：“我可不这样认为，不过我们最好请教一下朗博士。”

　　“还是免了吧。”

　　两人再次停下交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但时不时地被外面沉闷的爆炸声打断一下。

　　“我想‘史前文化’很可能就像电影里的‘中国功夫’。”丽莎最后说道。

　　瑞克扬起眉毛，“噢？你也在剧院里？”

　　“是的，我在那里。我认识经理，拿到了后排的座位。你干嘛那么奇怪？”

　　瑞克耸耸肩。“我只是很难想像你会去看电影。”

　　“我不是出来了吗，你知道的。”她那刚刚消掉的怨气又回来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自闭的人。”

　　“我也一直以为你是个流氓，亨特！”

　　瑞克假装有点恼火，“但有时我能读懂别人的思想……”他把食指放在下唇上，装出一副集中精神的样子，“让我来看看，你很想看这部电影——虽然没有看完——是因为你迷上了某个明星，”

　　“得了吧，亭特。”她朝他背过身。

　　“没错。你想尽办法预订了电影票，千辛万苦地挤进去只是为了看一眼电影新星明美。噢，不对，一定是看林凯。我说得对吗？”

　　“闭嘴，瑞克。那你的明美又如何——我的意思是，明美和林凯？你仍然爱着她，是吗？是吗？”

　　瑞克低下头，没有说话。

　　丽莎带着歉意说：“我只是想阻止你取笑我。我不想把你带回伤心的往事。相信我，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那就把真相告诉我，”他没有转过头，“你离开剧院的原因和我一样。你无法忍受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和别人接吻，是吗？”

　　丽莎点点头，咬着嘴唇。

　　“真滑稽，”瑞克继续说，“我们居然同时跑出了剧院。但你怎会爱上那个家伙？他反对你生活中所坚持的一切。”

　　“他长得和我以前喜欢的人一模一样。他被迫离开。然后去世，我们尚未有机会……”她无法再保持着坚强。开始哭泣。“有时当我看着林凯，卡尔的脸就在我脑里浮现，我只是无法忍受……”

　　瑞克把手帕递蛤她。

　　“失去了爱情，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瑞克说沉思着，“明美是我生命中的唯一意义。”

　　“你说得没错，瑞克，”她抽泣着，“但是我就是不想有这种感觉，我只是不想它发生。”

　　他们相互搀扶着，沉默了几分钟。

　　“还好有我在这里陪着怀。”瑞克对她说。

　　“你其实并不坏，亨特。”

　　“是吗？”

　　“是的。其实，我甚至觉得自己能够喜欢你——如果你有时不那么大沙文主义的话。”

　　瑞克向她微笑着，仿佛第一次见到她美丽动人的眼眸，“太好笑了，因为这也是我对你的看法。”

　　或许他们接下来会亲吻对方——这次没有外星人的强追，脑中考虑的不是草率订下的逃跑计划——但清晰宏亮的警报和珊米在公众广播系统里沙哑的宣布破坏了这浪漫的一幕。

　　“请注意，演习已经结束。飞船将会转换回正常模式。”

　　“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瑞克说。

　　金属墙向后缩回，出口舱门开始向上升起。

　　丽莎站起身，拍了拍衣服，“看来我应该返回舰桥。”

　　瑞克伸了伸腿。“我想也是，但不要那么急切，行吗？”

　　丽莎笑了笑，“有你带路，我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瑞克握住她的手，他们开始掉头返回。

　　一路上再次经历了无数的错误转弯、折返、进入死胡同，甚至还有几次在地上滑倒，但冒险旅程的大多数时候，他们感到的是一种归属感和新鲜的经历。

　　这次错误的全舰变形以及在观看《小白龙》首映时聚集的大量人群，使得麦克罗斯城遭受了比以往更大的破坏。瑞克和丽莎回到了重组后的区域，他们穿过交通事故造成的翻倒车辆和满地的碎片，还有倒塌的钢梁和墩柱，救护车和消防车在街上穿行，原木喧哗热闹的街道行人寥寥，一片死寂。实际上，稍后他们将会知道犯下大错。本来是一次简单的演习却升级成一次小型的灾难。珊米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麦克斯·斯特林，这位舰桥机组经常谈论和关注的天才飞行员，还从来没有离开过麦克罗斯城，独立一人在太空堡垒里闲逛。据最新的消息说，麦克斯正四处寻找在首演式上见到一位女士——个穿着灯笼短裤的绿发美人。而明美州和林觊一起离开r剧院，不知去向。

　　端克和丽莎刚刚到达一号甲板层，一个卖可乐的售货机器人便向他们滑过来，嘴里滔滔不绝地作着广告。

　　“先生、小姐，我的饮料还是好的。要来点吗，来一点吧？”

　　瑞克摆出一副功夫架子，准备给它来上两脚，但丽莎止住他，坚持让他买下那些饮料。

　　“好吧，”瑞克答应了，”但只是因为我想下周再约你出来共进晚餐。”

　　瑞克刚拿起几罐苏打水，这时却看到了林凯和明美正朝“仙亭尔”酒店走去。他拉着丽莎躲到了机器人后面。

　　“你最好待在这里。”他没有向她解释原因。可能之后他会感到后悔，但此时他心中却涌起一股保护的冲动。

　　“怎么回事？”她莫名其妙。

　　瑞克正盯着酒店的大门。“我不想你伤心。”

　　丽莎探头看了一眼：前面的一男一女正手牵手地走进大堂。

　　“就像我曾说过的，欢迎来到现实世界。看来我们必须接受现实。”

　　“喂，瑞克，不要胡思乱想。表哥和表妹之间相互关心、亲密无间也是很平常的嘛。”

　　瑞克哼了一声。

　　“我们离开这里吧。”丽莎说。

　　“回宿舍睡觉，啊。”

　　丽莎摇摇头。

　　“咱们去散步吧，我的报到时间是八点正。”

　　“我们两个？”他做了个手势。

　　“是的。”她挽起他的手臂，“我们两个。”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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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对《小白龙》作一个回顾，那么布历泰的评价则是最重要的一个！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一个我们未曾见过的世界

　　那里有银色的太阳和金色的月亮

　　每一年都有十三个“六月”。

　　                                            ——林明美，“Tolove”（去爱）

　　                                        （利克的“明美教派”的战斗口号）





　　“这好像是某种战斗记录。”艾克西多正说着。

　　布历泰表示同意：“最多是一种原始的战斗方式。我不能理解他们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

　　这位天顶星指挥官和他的智囊正并肩站在旗舰的指挥中枢里。在舰桥中央的导航区里，长方形的投影视屏播放着一段影片，四周是残缺不全的圆形观察屏。林凯，“小白龙”里的男主角，正在树上躲开飞射而来的箭簇，一小群弓箭手由一名戴着黑眼罩和羽毛头盔、满脸络腮胡的疯狂指挥官率领。

　　“可能是培训士兵用的教学影片。”当林凯纵身一跳，跃出屏幕之外时，布历泰继续猜测道。

　　皇家舰队的母舰仍然停泊在月球背面的远处，它锁定了从太空堡垒内部发出的低频信号。两个天顶星人已经对这段影片研究过好几次，他们开始时觉得迷惑和有趣，但现在正变得关注起来。这个穿着黑色木屐、束着蓝色制服的长发地球人做出了令人惊叹的动作，虽然他看上去极为原始，但现在他正在浮在半空，从指尖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红色闪电，被击中的是一个穿着奇怪制服、头上没有毛发的地球人变种，他的身体被固定起来，接着被一群跟上来的地球人跃起踢倒。

　　“你看到他在做什么吗？那是什么？”布历泰惊骇不已，条件反射般伸出手臂，摆出防御姿势。

　　艾克西多睁大了如针尖般的小眼睛。

　　“可能是传说中地球人独有的特殊能力。”

　　“那是一种死亡射线！我们的士兵打不赢这样的军队！”

　　“它似乎比‘史前文化’或‘洛波特技术’的威力更大。”

　　布历泰站直身子，果断地说道：“我们必须立即向多尔扎领袖汇报这些情报。”

　　在旗舰的另一处，《小白龙》还有第二批观众——十多名“明美教派”的成员。他们聚集在显示屏周围，惊愕地张开下巴。尽管电影里的“祖丽”扎起了辫子，但利克、布朗和康达还是认出来那就是明美。

　　“她和我想像中的不一样。”人群中一人说道。

　　“是吗，你心目中的美人怎么了？”

　　“笨蛋，”布朗若无其事地说道，“这只是在屏幕里。她真人要比这漂亮多了。”

　　“没错，”利克心照不宣地加上一句，“你们应该见见她真实的样子。我们每天都见到她。”

　　这让所有的教派成员都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们转头望着康达。

　　康达淡淡地补充了-一句：“实际上，我们三个曾是她最亲密的朋友。”

　　屏幕上，林凯正在东奔西跑，放出耀眼的闪电。巨人们忽左忽右地摆动脑袋。

　　利克认出了他，“这一定是那个地球人开始考虑结束战争之前拍摄的。”

　　“结束战争？”一个困惑的教派成员问：

　　“地球人用的字眼是‘和平’。”布朗解释道。

　　然而，令这批热心观众最为关注的，就是林凯将明美救出来后，印在她唇上的那个吻。扬声器里传出咕哝不清的低声细语。

　　‘好奇怪，”一名I观众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似乎乐在其中呀。”

　　“没错，”布朗解释道，“某些东西迫使他们经常这样做。这是必需的。”

　　”他们允许大家互相挤压嘴唇？”

　　“是的，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利克回答说，这家伙真是个天生的骗子。他靠在椅背上，双手放在脑后。

　　一名无性繁殖出来的大块头天顶星人将鼻子凑到屏幕上，“太荒谬了！我想不到你居然可以忍受。他们有没有强迫你和这个女孩做那样的事？”

　　“嗯，当然有啦。”利克说。

　　“还是经常的呢。”这是康达说的。

　　每个人都惊呆了，有人脸色变灰，有人面如黄蜡，还有人一脸惨白，他们竖起耳朵不放过每一个字眼、每一个细微的语气变化。

　　布朗接过话头，语气一转：“因为长期受到挤压，我的嘴唇到现在还痛呢。”

　　对于每个处在发展中的教派或团体来说，总会因某个转折点的出现，将它推向高峰，为那些想加入却又担心不被认可的人敞开大门。就“明美教派”而言，“小白龙”正是为这一目标而服务。但这和布历泰所见的“死亡射线”关系不大，驱动他们的是那种想去保护电影女主角的冲动。歌声唤醒了失去良久的感情和欲望，音乐打开了心中紧锁的大门。

　　现在皇家舰队里几乎所有士兵都听说了“会唱歌的玩偶”的事情。这部电影给那些传闻添上了新的注脚。每个角落都在议论着SDF－1号上神奇感人的故事。秘密传开了。地球人的话语被人转述和记忆。擅离职守。不完成任务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因争抢明美真人大小的海报导致的打斗时有发生。深受震动的士兵开始叩响俱乐部的大门，请求加入。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了天顶星指挥高层的注意……

　　这个会唱两首歌、长着圆圆眼睛的玩偶继续在桌上施展着魔法，融化了一颗颗在无数战斗和征服中造就的坚硬心灵。利克的房间里挤满了这些曾是宇宙中蛀凶悍勇猛的家伙，他们就像是去产房里拜访自豪的父亲一样。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唱歌’，是吗？”一名士兵看着在桌上转动的玩偶说，“我喜欢它。”

　　“唱歌是地球人互相取悦的一种方式。”啭达解释道。

　　“我觉得有点好玩……”

　　“我觉得很了不起！”

　　“是真的吗，”另一人问道，“如果我们成为间谍混入地球当中，就能听到明美真正的歌声，是吗？”

　　“是真的。”布朗说。

　　利克在胸前交卫双臂，“你喜欢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这个玩偶。”

　　“是的，但看来我们不可能有机会亲眼见到。利克。你们三个是特工，而我们只是普通的士兵。”

　　利克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神秘地向前倾下身子，手臂撑在桌上。“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他对他们说。

　　格雷尔——凯龙的副官——正向他的上司汇报军队出现了乱子。凯龙正为自己的惨败和几乎死在地球人手里而闷闷不乐，那次的防护罩大爆炸几乎将他送上西天。看到他在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生命之花的枯叶子，格雷尔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你是说布历泰的旗舰上出现了混乱？”这位“阴谋家”毫无兴趣地问道。

　　“没错，阁下。艾克西多的间谍——康达、利克和布朗——完成了渗透人太空堡垒的任务。他们回来时带了一个歌偶，它就是混乱的根源。”

　　“一个‘歌偶’？你在说什么，格雷尔？”

　　“那是一种……装置，凯龙阁下。它能发出影响船员思想的声音。纪律松懈现在已经成了一大问题。”

　　凯龙一脸憎恶，“你已见过了这个……装置？”

　　“没有，阁下，但——”

　　凯龙背对着格雷尔，“我不认为需要理会这些谣言。”

　　但格雷尔仍在坚持，“情况非常严重，长官。我们的士兵当中有人想向太空堡垒叛变，还要过地球人的生活！”

　　凯龙转过身，攥紧拳头，“叛变？”

　　“阁下！”格雷尔厉声说道，“那就是我听到的。而且不止一小群——”

　　“够了！”凯龙吼道，“在高级指挥层里有人知道这事吗？”

　　“没有，阁下。”

　　“果然不出我所料，”凯龙冷笑道，“每个人都因太空堡垒而失去理智……”他扬起拳头，“哼，别管他们！让他们自食苦果！凯龙将会取得最后胜利！凯龙将会看着这艘飞船毁灭！凯龙将会在这个字宙的第四区独霸一方！阻挡他的人只会落得悲惨下场！”

　　凯龙说得没错，不管是布历泰或是多尔扎都没有觉察到最初的叛变，但多尔扎领袖有自己的原因要将地球人消灭。

　　布历泰安排了一艘飞船前往指挥总部，带去了他和艾克西多看过的关于“死亡射线”的那段影片。

　　看过影片后，多尔扎的恐慌几乎已超出了天顶星人的极限。

　　一段答复录影很快便带回给布历泰。这位舰队指挥官和他的智囊将多尔扎的答复投影在方形显示屏里，这个显示屏装在原来那个毁坏的球形显示屏后面。几个月前麦克斯·斯特林曾驾着变形战机把这里弄得一塌糊涂。这段简短的信息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惊讶。

　　“我现在相信地球人已经发现了‘史前文化’的秘密，”多尔扎神情沮丧地宣布说，“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已经变得极度危险。战争再拖下去只会给我们的军队造成惨重伤亡。因此，我现在命令你，指挥官，准备向太空堡垒作最后的攻击。你必须进入太空堡垒，把‘史前文化’夺回来。如果任务失败，就把整艘飞船毁掉。你最好听清楚，布历泰：这次攻击一定要有结果。要是不成功，你将会发现我狂怒的舰队出现在你面前！”

　　攻击命令传达到每一艘战舰后，明美的追随者们变得垂头丧气。

　　“我们该怎么办？”一名教派成员问道，手里拿着明美的海报，“要是我们进攻太空堡垒，那个女孩很可能会被我们杀死。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

　　“我们想听她唱歌！”其他人嚷道。

　　这二十多人正躲在船坞里的一排战斗囊后面。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利克身上。

　　“不仅仅是唱歌。太空堡垒的居民区里还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会在攻击中被毁掉！”他露出坚定的眼神，“为什么我们不去抢救它们，同时也拯救自己？”

　　“现在？”几个声音同时问道。

　　“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的意思是等到攻击开始时，我们找个机会留在地球人的飞船上，”

　　周崮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结。即使他们的好战本性已经有所减退，但体内残留的训练仍然令他们对利克的建泌感到惊恐。有几个人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然而，利克说的正是他们心中所想，很快，布朗和康述便拍了拍他的后背，表示鼓励和支持。

　　“如果被抓到，我们会被处决的。”少数人还在犹豫。

　　利克鼓动他们说：“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他观察着每张面容。

　　“那把我算上吧。我想要那些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还有我，”另一人说道，接着是另一个。军官和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了赞成票。

　　“好的。我们全部加入了。”布朗最后说，“但在我们进入地球人的飞船之前，我们必须进行微缩。”

　　原本步调一致的气氛中再次出现了犹豫。有人问道：“你懂得怎样操作微缩舱吗，布朗？”

　　“不，”他坦白地承认，“要专家才能操作它，对吗，卡利塔？”

　　所有人都转头望向圈子外围一名外表谦和的金发士兵。当布朗朝他发问时，他紧张地握住双手。没错。他知道操作微缩舱的秘密。

　　“不经授权……”他似乎在抱怨。

　　“当然。你这个傻瓜。如果计划泄露，我们全都得丢掉小命！”

　　“你也想听到真正的歌声，不是吗？”利克安抚地向他靠近。

　　卡利塔转过身，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当然想，但是，唔……嗯……”

　　布朗从某个家伙手里夺过明美的海报，“如果你帮助我们，这张海报和这个玩偶就归你了。你觉得这交易如何，卡利塔？”

　　“唔……我不知道……”

　　“我们要行动一致，”康达说，“如果现在坚持下去，我们会和地球人一起享受新的生活。”

　　卡利塔转身对着他们，“好吧。我同意了。但你们要承诺把我带上。”

　　布朗微笑着走到卡利塔身边，搂着他的肩膀，“你只需操怍转换器、我们会在战斗囊里带上你，将你送入飞船。”

　　而在此刻，麦克罗斯域的市民们却在忙于追捧明星。《小白龙》受到了所有人的赞颂，林明美的歌声仿佛一夜之间拥有了魔力。在随行由麦克罗斯电视台现场直播的音乐会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没有一个不被她优美的声音和温柔的歌词所打动。

　　在她的歌声中，格罗弗陷入了沉思。享受着这少有的宁静时刻。

　　维妮莎、珊米和珙姆如往常一样手捧咖啡，做起了白日梦，仿佛那些“银太阳、金月亮”都已梦境成真，而爱情已经不请自来。

　　克劳蒂娅·格兰特重温了与罗伊·福克挽手走在伦敦漫天飞雪里的情景，她的爱人依然待在被明美的魔力打开的内心国度里。

　　甚至在一天前中途走出剧院的丽莎也被征服了，不过，她想起的不是卡尔·雷伯，而是林凯，那个对她所支持的一切都表示反对的美男子。

　　然而，这时林凯却在舞台两侧的帷幕里凝望着他的表妹，仿佛这是第一次见到她，心里既感害怕又觉安慰。他害怕民众将大多数的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反而会忽略了和平的迫切性。但同时，他也承认明美是如此重要，她已成为飞船上每个人为之奋斗的精神力量。

　　不过，明美却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天赋和目标产生过怀疑。

　　她饱含泪水接受了那掌声、鲜花和爱，而在另一个遥远的陌生世界里，她的歌声将爱的情感带到那永恒的善恶斗争里。

　　还有谁，会比瑞克·亨特更清楚明美的理想？此刻，他正站在星碗剧院外面，将耳朵贴在镶满海报的环形外墙上。倾听着她的每一个音符。明美从一开始就是他的梦想，而现在更能确定，她，也将会是他的最终梦想。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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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几部电影如《金刚》、《五十英尺高女人的袭击》和《魔鬼玩偶》等在SDF－1号里非常流行，但或许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另一部较不为人所知的电影——《维纳斯的轻触》，里面的女神雕像活了过来，她的歌声为每个人编织着爱的梦想。

　　                                       ——《丽莎·海因斯的回忆录》





　　太空堡垒收回右臂，猛扑向前，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它以钢制航空母舰为拳头强有力地洞穿了天顶星巡洋舰厚重的金属装甲，令它顿时瘫痪。就在那时，航空母舰降下一条前倾的平台，向被钉在半空的敌舰倾泻出全部火力。

　　“它被称为‘代达罗斯机动’，艾克西多说道，“显然是以那艘航空母舰来命名的。”

　　布历泰命令重新播放录像，这批资料是为了研究地球人的战术而拍摄的：在凯龙的指挥下，左利尔的巡洋舰和另一艘驱逐舰在深层空间爆炸粉碎。而SDF－1号则临时返回到地球。

　　艾克西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能迫使地球人再次进行同样的机动，那么这次获利的将会是天顶星人。

　　布历泰犹豫不决，他本想抱着开明的态度，完全不顾当中的一两点瑕疵而接受艾克西多的计划。如果说两年的战斗（按地球人的计算）能确定什么的话，那么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地球人的不可预恻性。然而，要全盘否定艾克西多的计划是一件痛苦的事。他和艾克西多一样，被多尔扎的威胁吓得心惊肉跳；地球人已变得空前危险，这一点无须再争论，然而，将佐尔的飞船毁灭而不是俘获它，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缺少了隐藏在飞船里的“史前文化”，天顶星人不可能从洛波特统治者的枷锁下获得自由。对于这一点，多尔扎比任何人都清楚。

　　录像完结之后，布历泰抚着下巴说道：“我们要冒极大的风险。”

　　“是的，阁下。但回报也很大，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将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倘若能够迫使他们进行‘代达罗斯攻击’，我们就可以将一个战斗囊中队偷偷地送人太空堡垒内部。那样就可以完整无缺地俘获这艘飞船。”

　　布历泰满意地“嗯”了一声：“那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但如何确保地球人会按我们的设想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而我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不可预测的。然后我们必须小心地移动旗舰，使他们的攻击指向船首，那里是我们防护最强的地方，接下来，将事先准备的战斗囊送人太空堡垒将会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唔……看来你已经全面考虑过了，艾克西多。”

　　这名畸形的天顶星人微微躬身：“请允许我发表意见，阁下？”

　　布历泰示意他自由发言。

　　“阁下，如果一百万艘皇家战舰和佐尔的‘史前文化’都在我们控制之中，我们将成为一股不可小瞧的势力。那时多尔扎和洛波特统治者将会掉转枪口，指向我们。”

　　布历泰微笑着，“还有因维德人呢？你考虑过他们吗？”

　　一提到这个名字，艾克西多针尖般的瞳孔突然放大，但他很快就恢复了自信。

　　“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敌人正在四处搜寻我们，”他的声音里透着寒意，“但他们定会遭受与地球人相同的悲惨命运，任何意图染指‘史前支化’的人也一样！”

　　就在布历泰向舰从发出常规警报之时，旗舰上的“微缩舱”里一片慌乱，卡利塔信守承诺，操作微缩转换器偷偷地“缩小”了二十名天顶星士兵；而利克也建守诺言，让卡利塔和另外三名明美的崇拜者挤入一架战斗囊里。

　　不久之后，指挥官将会发现出征的飞行员人数多于战斗囊的数目，但那不是他们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天顶星人不会像地球人样对这些琐事过分计较。

　　几具为战斗囊设计的转换设备已经装上，但仍不足供应。因此，布朗和康达向安排在标准战斗囊里的微缩飞行员作了最后的建议和指示。接着，这三位声名昭著的特工穿上无袖的麻布制服，登上了战斗囊，它将会把他们送回SDF－1号和那个充满欢乐的世界。

　　数百架战斗囊挤满了旗舰的发射舱，机体上的胸甲前后紧贴。飞行员们让战机进行系统检测，自己也作好战斗准备。利克、康达和布朗已经在战斗囊里就位，这时舰桥却宣布了一项修改的攻击计划：所有的战斗囊中队被命令移动到船首，然后等待进一步指示。

　　“现在怎么办？”康达有些慌乱。

　　“冷静点，”布朗已经开始将他们的战斗囊向前移动，“计划仍然是攻击太空堡垒，对吗？我们会找着机会的，所以不用担心。”

　　与此同时，在凯龙的巡洋舰上，博图鲁攻击战机正在做出发准备。这位“阴谋家”的军官级战斗囊站在四排井然有序的队列前面。凯龙在通讯频道上向他们训话：

　　“地球人的飞船正在进入射程。等他们的战机升空后，我们就出发拦截。不要顾虑什么失败，只要记住一-件事，那就是胜利！”

　　凯龙放下头盔的护日镜。舞台已经准备好，他对自己说。现在谁也救不了地球人！

　　在旗舰的球形指挥舱厘，布历泰命令攻击部队开始行动——战机的数量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但用在这个场合却非常合适。他不想让地球人的指挥官感到威胁。

　　“跟着我冲向敌人的飞船，”凯龙朝通话器喊道。他在心中暗自想着，让好戏开始上演吧！

　　珊米的尖叫打破了明美的歌声给他们带来的梦幻。

　　丽莎和克劳蒂娅迅速在控制台的键盘上输入指令，琪姆立即呼唤舰长，格罗弗快步跑来。维妮莎在危险评估系统的控制台上弯下腰，有如一个慌乱的风琴演奏家。

　　“三十艘飞船。”当格罗弗正为显示屏上的读数感到迷惑之时，丽莎对他说道。危险评估系统屏幕上的一张图表显示出SDF－1号相对于地球的位置，敌人的三角形编队出现在月球背面，很快便拦在SDF－1号的正前方。

　　“三十艘？”格罗弗迷惑不解，“这怎么可能？他们何止这么一点飞船。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TOA和DOA系统的评估数据正在送来，长官。”维妮莎说。

　　格罗弗向丽莎背过身，注视着危险评估系统的屏幕。

　　“发出常规警报。命令变形战机紧急起飞。”

　　当尖厉的警报声在飞船内部响起时，格罗弗坐在指挥椅上疲倦地呼了口气。

　　三十艘飞船，他在脑海里不断重复着。这个数目不是随意选择的，敌人必定经过精心计算的。实际上，敌人在向他示威，派遣这样数目的飞船来嘲弄他。它们的火力根本不足以压倒太空堡垒，仅仅够作一次尚算强烈的攻击。然而，何以他心中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恐惧？他说不出原因，只能将它比作是陷让灾难之前大脑发出的一次小小警告。那是某些东西，甚至在你服从大脑的命令之前，它就已发出警告，向你大叫一声“哎呀！”然而你的身体拒绝接受：它以某种不可逆转的方式投入灾难之中，向那未知的结局表示臣服。

　　格罗弗死死地盯着显示屏，雷达上的光点正一步步向太空堡垒迫近。是的，这就是每个人郡需要的预警信号。但他绝不会逃避。那些天顶星的杂种们必定会大吃一惊！他对自己说。他可以拒绝与它们交战，也可以命令飞船后撒——这次他们认为他会作出什么反应？他很想知道。他再一次被迫在防护罩和主炮之中作出选择。或者他可以只是等着，直到敌人帮他作出选择，就像以往经常发生的一样。但不行，这不利于军队的训练。

　　一旦下定决心要和敌人开战之后，格罗弗便不再多加考虑。就来一场勇士之间的决斗吧。如果必要的话，他采用代达罗斯机动，将那些敌舰一艘接一艘地钉在半空。雷达屏幕里，敌人随着那领头的巨型怪兽正在步步紧迫。没错，SDF－1的攻击将会由她开始：全部的火力集中到敌军编队的正前方！

　　当警报响起时，瑞克仍然靠在星碗剧院弯曲的外墙上。他跟上一群从剧院里冲出的战机飞行员，扬手召唤出租车。他们一同挤进车里，命令司机全速驶向普罗米修斯号航母。

　　普罗米修斯号的机舱里正处于一种乱中有序的状态。飞行员们冲向他们的战斗机，戴上头盔，将自己牢牢地系在座椅上。飞行控制员指示作好准备的战机移动到跑道和起降平台上。一群维护人员正将寻热导弹从吊机的铁爪上卸下，然后把它装上战斗机的外挂架。补给卡车和吉普车载着弹药和弹射组的官员呼啸着穿过疯狂的人群，险象横生。人群的喊叫声、升降台和引擎的机械噪音盖过了广播里那温柔的女声，座舱盖降下，心跳开始加快。

　　瑞克登上骷髅一号，以最快的速度打开各种开关和控制按钮，调整了座椅。当系统进入自检状态时，仪表上的字母和数字苏醒了过来，发出微微的荧光。瑞克查看了一下检测结果，踩下了踏板，他的思维开始与机上的电脑融合，命令变形战机滑动到前方的升降台。他把手放在的手控加速杆上，这时丽莎的面孔出现在中间的通讯视屏上。

　　“三十艘天顶星战舰由第二十四区逼近，骷髅一号，收到吗？”

　　“明白，中校。”

　　“这些不是驼式战机，瑞克。雷达显示有巡洋舰和战舰，但没有发现战斗囊。现在你的危险评估系统应该在记录它们的信号，收到吗？”

　　“我收到了，中校，”他对丽莎说，“目标已锁定，弹药装填完毕。我正在出发。”

　　“瑞克，这些飞船看起来是些大家伙，你要小心，好吗？”

　　他拉下护目镜，“这还用说。”

　　瑞克发动变形战机向前滑行，催促飞行控制员准许起飞，然后将它驶向一架升降台。战机升上飞行甲板后，他完成了设备检查，稳住机身准备弹射连接。当弹射组的官员跑向那满地油迹的跑道时，他移动到其中一组旁边。

　　他在脑海里呼唤罗伊·福克的影像，还有贝恩·迪克森。他回忆了一会，然后让他们慢慢消失，接着想起另外一个人。当变形战机从超级航母的飓风形船首弹射到空中时，他满脑子都是明美的模样。

　　“六艘敌舰进入射程，”瑞克在战术频道里喊道，“转换到自控射击状态，等候我的命令开火。”

　　在他面前的屏幕里，面前的空域简化成一个网格，每一格里都有一群变形战机。骷髅一号所率领的五架战机是其中之一。

　　死神，正在渐渐逼近，

　　敌人的战斗囊散开队形，在黑夜里倾泻出蓝色的激光脉冲。

　　一架军官级战斗囊冲在最前——它在瑞克的危险评估系统里闪动着身影——手中的能量枪和腰部的机炮喷出烈焰。变形战机犹如在死亡的射线中跳舞，推进器轰鸣着避过火力，前端的机炮猛烈还击。

　　“把他们送回老家，兄弟们！”瑞克吼道。

　　他启动了战机的加力引擎，远远地冲在队形前面。在他身后，一架由新手驾驶的战机被直接击中，悄然无声地碎裂成一个眩目的火球。另两架战机作了个交叉，加速移动至敌军部队的两翼。战斗囊的炮塔想旋转追寻它们的踪迹，但是没有成功，数道漫无目标的激光束穿空而过。

　　敌军散开了队形，分散成两个一组，两条粗大的金属下肢在身后摆动，推进器喷出粉白色的尾焰，蓝色的脉冲激光从它们胸甲处的炮口射出。

　　骷髅一号朝它们中间发射了六枚“红点”导弹。当导弹到达目标时，一团小太阳似的桔红色火焰充斥了整个天空。战斗囊爆炸开来，地球人与天顶星人的飞行员死去，死神在旁边愉快地拍着手掌。

　　这是一场混战，导弹和脉冲光束杂乱无章地在空间里相互交织。没有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人能够幸免。

　　旗舰里面，布历泰在指挥椅上观看着战斗，艾克西多在旁边板着脸。布历泰显然很满意。

　　“到目前为止，他们仍在使用惯常的攻击模式。”

　　球形观察器的两盏指示灯闪了几下，布历泰和艾克西多转身对着它。

　　“这里是作战部，”发射舱里的一个人说，“所有战斗囊和战机都已部署完毕，”

　　“很好，”布历泰朝通话器作出指示，“通知所有巡洋舰指挥官，我要他们继续保持航向。但要确保旗舰处在最前方。”

　　“立即执行，阁下”通话器传来答复。

　　布历泰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发射主炮。”

　　一道纤细的蓝色激光在巡洋舰的前面穿过太空。紧接着，每一艘战舰的前端炮口依次倾泻出如雨水般的脉冲能量，仿似时钟一般准确，

　　这时，战斗囊和变形战机仍在一决高下。瑞克发现自己再次出现在那艘军官级战斗囊的上方。它和骷髅一号各自比拼了一阵火力，接着便向上攀升，推进器在两脚之间发出轰鸣。在SDF－1号的船尾，一架变形战机被击中爆炸——又是一架由新手驾驶的黄白色装甲战机。

　　瑞克启动底部和侧面的推进器，急速向上攀升，避开敌人的连续射击。一名队友跟在后面，但却被敌机锁定，顷刻被炸得粉碎。但在这时，那架军官级战斗囊却不可思议地停止了射击，瑞克赶忙从敌人的射程里逃离。他跟在另一架战斗囊的后面，来个个“罗伊·福克”式的佯攻，接着在空中一个翻滚，前端机炮解决了那架如纸片般浮在半空的敌机。

　　瑞克刚完成攻击程序，军官级战斗囊已跟了上来，密集的火力将骷髅一号重重包围。

　　而在SDF－1导上也不轻松。在变形战机成功拦截进犯敌机的时候，太空堡垒正在抵受一波持续不断的猛烈射击，敌军攻击部队的鲸式战舰正在迅速接近。竖起的机炮不断地射出致命的能量脉冲，如同一只疯狂觅食的深海怪兽。

　　硕大无比的太空堡垒在剧烈地颤动。

　　舰桥里，格罗弗舰长正用力抓住指挥椅的扶手。几位女指挥官在岗位上忙乱着，不知疲倦地履行她们的职责，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尖叫。

　　“损坏报告正在送来，舰长。”琪姆说。

　　“等等！”他回答道。

　　克劳蒂娅报告说变形战机中队损失惨重。

　　“让他们抵抗到最后一刻！”格罗弗朝她大声喊道，一声爆炸令到舰桥颤动起来，“丽莎，准备使用‘代达罗斯机动’，把那些巡洋舰一艘接一艘地捣碎！”

　　丽莎从控制台前转过身，示意完全明白，接着伸手拿起头上显示屏旁边的通话器。

　　“各单位洼意，听候命令，准备进行‘代达罗斯机动’。”她说道。

　　眼睛似的敌军战舰射出一道道辐射状的能量光束，有如张开的大嘴在发出奸笑。怀着险恶用心的敌军旗舰继续向太空堡垒迫近，它的船首已经临时进行了加固，一道厚实的隔墙后面，数十架战斗囊正在耐心等候，它们竖起粗大的足肢，塔台机炮做好射击准备。

　　在其中一架战斗囊内，三名特工收到了地球人即将反攻的通报。利克和布朗站在座位上，每人负责一根操纵杆，而康达则待在踏板附近。布朗手里拿着通话器，正在与其他经过做缩的逃亡者联系。

　　“你们准备好了吗？”他对着通话器说，“我们的时刻来临了。”

　　“为我们的死，或是重生！”利克高呼着口号。

　　二三人举起手，互相敬礼。

　　利克变得非常严肃，“一旦进人太空堡垒，我们必须处处小心。”

　　“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机都将导致我们丧命——不是被处决，就是被地球人干掉，”康达警告说。“我们必须躲藏起来，直至机会出现。然后我们将遗弃战斗囊，消失在人群当中。”

　　“他说得没错，”布朗在通话器中说道，“大家要听我的口令。”

　　星碗剧院正在震动——不过，并不是因为雷鸣般的掌声或乐队奏出的强劲旋律，而是敌军在炮击太空堡垒。

第一声警报响起后，星碗剧院里的三万多人中有一半逃进了庇护所。当战斗中的爆炸声传柬之时，很多人拼命地往外冲，但令人惊讶的是，还有一大群人不愿离开——主要都是些受到过去影响的人，这群不幸的人坚信麦克罗斯城会像以前一样免遭攻击。

　　当剧院内出现第一次强烈震动时，明美正在介绍自己的新歌。她尖叫一声，几乎跌倒在地，这个举动引起了观众的恐慌。那些坚持留下的人突然政变了主意。人群高声尖叫，慌忙从座位中站起，向着大门跑去。大厅里一片混乱，人人互不相让。

　　林凯知道悲剧即将酿成。他跳上舞台，走到明美身边。

　　“明美，你要继续唱下去，”林凯对她说。

　　几分钟前，他一直在后台观看明美的演出，被她的魔力深深迷住，只要她一出现，战争的阴影就会烟消云散。这时，他认为可以利用明美的魅力使人群平静下来。

　　他转过身，眼里透着慌乱。

　　“什么？”她不明白。

　　“把那给我，”他从她手里拿过麦克风，“嘿，大家听着，我们的音乐会继续举行，请大家回到座位上，无需恐慌，我们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平静下来回到座位上。明美将继续为大家表演。”

　　另一起强烈的爆炸晃动着飞船，人群的尖叫声逐渐升高。明美把手捂在耳朵上，但林凯却摇着她的肩膀，让她继续演唱。

　　“用你最响亮的声音！”他对她说。

　　她抬头望着他，孩子似的睁大眼睛，但最终还是点点头。

　　“勇敢地唱出来，”林凯平静地说，“你能做到的。”

　　她勉强拿起麦克风，颤颤巍巍地走上前去。她踏出舞台上的五角星，站在台边，乐队把这当作提示，弹出一段过门。她示意他们奏出旋律，开始唱《舞台惊魂》。

　　人群迟疑地回到座位上。明美转身朝林凯使了个眼色，他向她笑了笑，无声地做着口型：“你真了不起！”

　　舰桥上，丽莎·海因斯下达了命令，只需要一点小小的运气，敌人被击毁的旗舰将会引起爆炸，连同其它的战舰一起灰飞烟灭。

　　SDF－1号在空中缩回右臂，船体向前猛冲，仿佛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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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抓住一个要点，布历泰指挥官允许SDF－1号撤退的决定完全符合天顶星人光明正大的战争传统。这绝不是一个战术错误……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多尔扎领袖甚至没有想过要把地球当作筹码。胁迫你们交换佐尔的飞船。按照你们自己的观点，你认为这是难以想像的、所以，在两个种族之中究竟哪一个更加野蛮——你们，还是我们？”

　　                            ——艾克西多，摘自拉斯亭的《会面记录》





　　代达罗斯号航空母舰的钢铁船首撞入了天顶星旗舰的前端。

　　这一次的相遇。有如神话中的传说，值得加入到以下这张短短的清单——天使与魔鬼、鹰与蛇，蛇与龙，一位身穿闪亮铠甲的巨人骑士，他的拳头击打在一只披甲的深海怪兽的咽喉上……

　　代达罗斯号两尺厚的船首装甲在敌舰内部徐徐打开，顶端的巨型铰链发出抗议的呻吟，内部的伺服系统将其锁定，马达在悲鸣着，水压耦接器发出嘶嘶的机械响声。一块由三重铰链接合的前端防护甲板自动展开，倾斜地靠在天顶星旗舰被撞开的裂口里。航空母舰腹部的“毁灭者”战机射出一团耀眼的能量束。敌舰上的钢梁和支架被高温熔化，供应箱和储存柜被炸得粉碎，舱内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回响和致命的烟雾。裂口后面的一道护墙被凝聚的火力烧出一个窟窿。

　　饰有金色装甲的“毁灭者”开始倾斜下降，激光炮停止了射击。这批两足形状的战机是“洛波特技术”的早期产品，它几乎和战斗囊一般高大，但显得更为笨重。它有一对方形的大脚，肩上装有内置的激光炮。按照原定汁划，这种由三人驾驶的战机将会进入洞口，占据有利位置进行新一轮的致命攻击。可惜的是，它们慢了一步。

　　隐藏在护墙后面的战斗囊突然冲出，朝它们猛烈开火。激光脉冲撕开了“毁灭者”单薄的装甲，将其击倒在地。它们试图还击，但形势瞬即变得无望，“毁灭者’战机被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包围，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场小冲突爆发后的几分钟，“毁灭者”的机体残骸便无声地堆积在斜坡的地面上。

　　形势即时反转，战斗囊开始沿着斜坡向代达罗斯号进发，然而就在这时，失利的消息已经传到航母的指挥中心，SDF－1号正在缩回臂膀，扯断了旗舰的防御系统缚在其上的钢制触须，并开始封住裂口。原定的攻击战斗囊仅有四分之一侵入了代达罗斯号，当最后一架战斗囊踉踉跄跄地跃入航空母舰的货舱后，坡道已经重新折叠收回，舱门砰然合上。

　　天顶星入侵部队的命令并不十分明确，他们收到的指令是安全进入地球人的飞船，尽量造成最大的破坏，但又不能将飞船毁灭。布历泰希望至少有几架战斗囊能够攻入太空堡垒的舰桥，并俘虏他们的指挥官。除此之外，这些战斗囊还可以尝试破坏飞船的反重力推进器。

　　不过，当中一些天顶星士兵却另有打算。

　　进入代达罗斯号后，战斗囊肆意进行破坏，向出现在眼前的一切开火。补给物资、车辆和停放在机库里的“角斗士”战机统统被炸得粉碎。负责维修的技术军士离开岗位，拿起武器与入侵者战斗，但是在战斗囊强大的火力下无一生还。天顶星部队向指挥塔和通讯站倾泻出火力，同样毫不留情地将它们化作灰烬。航空母舰的整个机库处于一片火海，战斗曩开始沿着主通道向SDF－1号前进。

　　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每个战斗囊飞行员都知道自己已到达什么地方。一条沿途受到破坏的通道从航空母舰向上穿出，越过SDF－1的右臂进入它的心脏部位——麦克罗斯城。战斗囊不受阻拦地穿过维修通道，不断扩大他们的死亡区域。穿着连裤工作服的技术人员被暴虐的能量光束烤成焦炭，颤抖的双手虚弱地伸向通话器和警报按钮，但尚未触到已气绝身亡。同一时间，战斗囊继续它们的清扫行动，天顶星人终于一泄两年来被地球凡挫败的怨气。士兵们个个都陷入了复仇的狂热之中，没有人注意到有几架战斗囊悄悄地离开了部队——这几架笨手笨脚的战斗囊似于不愿意参加这场战斗。

　　在等候丽莎的答复时，格罗弗舰长的双脚不受控制地颤抖着。“快点，丽莎，快点！”他迫不急待想获知报告，

　　她在控制台前弯下腰，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着，“已经完全失去与代达罗斯号的联系，它仿佛从人间蒸发了！”

　　情况甚为不妙。格罗弗仿佛有种不祥预兆，天顶星旗舰就像是一条错误撞上鱼钩的深绿色巨鲸，目露凶光，令人不寒而栗。

　　那经过精心计算的撞击并没有达到原定效果，“毁灭者”战机的火力似乎对敌军的巡洋舰没有造成丝毫损伤。实际上，它仍然在向前移动，现在已经紧紧地贴在太空堡垒的前面。而舰桥不仅失去了与“毁火者”战机部队的联络，甚至整艘航空母舰也都联系不上。

　　“全速后退！”格罗弗突然喊道，“重新调整防护罩能量！”

　　琪姆和珊米立即将指令传达到轮机窒和驾驶舱。太空堡垒开始发出轻微的震动。引擎发出轰鸣，能量源源不断地从反射炉输出，飞船从敌舰身边驶离，它的右臂——代达罗斯号缓缓地从旗舰的船首抽出。

　　格罗弗解脱地呼出一口气。

　　太空堡垒内所有的警报突然一齐响起，前所未有的高音在船舱里回荡、

　　克劳蒂娅正在通话，她放下耳机，转身向着格罗弗，突如其来的恐怖扭曲了她的脸。

　　“敌军的战斗囊从我们击出的右臂进入了飞船！”

　　格罗弗的眼珠瞪得溜圆，“敌人在飞船内？”

　　类似的事件以前只发生过一次，当一名疯狂的天顶星飞行员被麦克斯·斯特林的变形战机追逐时，它曾短暂地出现在麦克罗斯综合医院附近的街道上。

　　“代达罗斯号在起火燃烧，”克劳蒂娅继续说，“敌军战斗囊正在攻击麦克罗斯城！”

　　“快！将频道转换至民用防御网络。”

　　舰长和舰桥机组人员出神地看着扬声器，心里在祈祷。

　　“十艘敌军战斗曩出现在利赖克大街，”一个充满恐惧的声音在说。“我们正在尽力守住……啊！”

　　“这里B区控制中心——我们无法抵抗它们，我们需要增援——”

　　“……正在从第十大街撤退。我们遭受严重——”

　　“关掉它！”格罗弗从座位上喊道。他垂下头，沮丧地说，“愿上帝保佑所有人。”

　　当战斗囊到达麦克罗斯城的外围时，民防部队的“毁灭者”战机、“斯巴达”战机和“角斗士”战机正在等着它们。对那些尚未进入庇护所的居民来说，这场战斗将会令他们想起两年前的情形。但这次，敌人的残暴将令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害怕。

　　敌人的战斗囊对任何事物都毫不留情，上下两层机炮喷出蓝色火焰，恐慌的人群在它们粗大的足肢下四散逃避。玻璃和钢铁的碎片在爆炸中飞溅到人造的天空，街道被炸得千疮百孔，地表被掀翻，露出了下面的各种管线，自来水供应管已经开始破裂，电火花四处飞溅，广告招牌在碎裂的屋项上摇摇欲坠，建筑物从正面倒塌燃烧，掀起浓浓的尘土和烟雾。

　　一架战斗囊从一间崩塌的服装店后面冲出，与在街培的一架“角斗士”战机迎面相遇，它的双管机炮喷出死亡的烈焰，两架战机盲目地互相对射，直至一齐爆炸。导弹划出的弧形轨迹在空中交织，被焚毁的建筑物越来越多。

　　一架巨型的多管自行火炮沿着麦克罗斯大道扫射，向空中的战斗机发射地对空寻热导弹。那镶满星星的人造天空剥离脱落，就如战争的恐惧一样暴露无遗。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战斗囊都在大肆破坏。实际上，有几架战斗囊正在抢掠商店里的纪念品，见什么拿什么。两名天顶星飞行员听到外面传来类似于明美的“歌声”，他们转身离开，追寻着这种“回家”的感觉，向着麦克罗斯城的“星碗”剧院飞奔而去。

　　剧院里，明美仍然站在舞台上，为她的听众献上一首未经排练的新歌。

　　乐队停下伴奏，她清唱道：“在爱中……”

　　人群大声叫道，“我们要听《舞台惊魂》！”。

　　她双手紧紧地握住麦克风，以为那魔力已经消失，但脸上没有露出丝毫害怕。林凯正站在旁边，拳头牢牢握紧，催促她继续唱下去，她知道，在剧院的外围，那末日的火焰正在吞噬-切。浓浓的黑烟如巨浪般扑向天花板，头顶的自动灭火系统洒下绵绵细雨。剧院内大部分区域已失去电力供应，聚光灯突然熄灭。乐队四散逃避，那些没有跟着唱歌的观众在呼喊和哭泣，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突然，两架敌人的战斗囊出现在剧院的后座，手中的机炮指向舞台，麦克风从明美手中落下。

　　林凯走上前，重新将它移到明美嘴边。

　　“你必须继续唱下去，明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唱下去！”

　　他用手臂接着她，她觉得失去的勇气又回到了身上。观众们都在望着她。她知道无论去向何方，他们都会永远追随。

　　“别担心，”林凯在她耳边说，“它们不会伤害我们的。”

　　那两架战斗囊果然没有向他们攻击——它们仿佛成了观众的一部分——但突然，一股蓝色的能量光束从头顶穿过，击中了舞台上向外伸出的遮篷。实际上，这道能量光束并非足由那两架战斗囊射出的，而是剧院外面一次偏离目标的射击。但这没有什么区别，人群开始恐慌。更糟的是，爆炸令头顶的一盏聚光灯开始松脱。它晃动了几下，接着听到有些东西折断的声音。跟着便往下坠落。

　　就在千钧一发之时，林凯冲上前去，将身体覆盖在明美身上，他做得很成功，所有的撞击都落在他的背上，冲击力猛地将他们扑倒在地。

　　在太空堡垒外面，形势也极为不妙。SDF－1号正准备从天顶星战舰旁边撤退，但剧烈的空中格斗仍在继续。

　　瑞克的战机被一架军官级战斗囊锁定，敌人的战术非常高明，每次他试图转身闪避，那架战斗囊都紧紧咬住他的机尾，向他猛烈开火。正在他最需要集中精神的时候，丽莎却在机舱右边的通讯屏上向他呼叫。幸运的是，麦克斯一直在监听通讯网络，他正赶来协助瑞克。他的变形战机从下面向敌人的机腹冲去，战斗囊匆忙闪避，麦克斯附骨之蛆般紧随其后。

　　瑞克一个急转弯，脱离了战斗区域，这才有时间向太空堡垒的舰桥回话。

　　“在飞船内？”瑞克难以置信地复述道。

　　丽莎重复道：“他们正在到处破坏，瑞克。立即返回基地！”

　　明美！瑞克在心中狂呼。“丽莎，他们攻击剧院了吗？你必须告诉我！”

　　“我尚未收到损毁报告，瑞克。你尽快地返回吧。”

　　丽莎的信号消失后，麦克斯出现在左边的屏幕上。

　　“我跟着你，中枝，”麦克斯说，“和你一起回去。”

　　说时容易做时难？

　　首先，他们必须通过军官级战斗囊和它的三个同伴以脉冲激光织出的火力网，然后再从敌军战舰向着SDF－1号持续不断的炮轰中直接穿过。

　　瑞克向舰桥呼叫，让丽莎开启飞船腹部的一道闸门，等待他们返回。

　　这段航程并不比经由代达罗斯号或普罗米修斯号到达飞船的距离要长，但是却更为危险，实际上，从未有人试过驾驶变形战机穿越太空堡垒的两臂。

　　在接近气舱时，瑞克预先作了排练。他调出一张城市街道图，开始在脑中设定路线，几乎就像是让战机自身来熟悉计划一般。

　　骷髅一号和骷髅二号急速冲入了太空堡垒，他们没有察觉到四架战斗囊也尾随而至，凯龙的军官级战斗囊冲在最前面。

　　米莉娅正在剧院里，她也没有进入庇护所。自从看到人们对林凯表现出的崇拜之后，她就一直在追踪这位长发的地球人勇士。现在看来，似乎另一位出现在银幕上的女英雄也是当前受到人群狂热追捧的同一人，正是她发出的声音造成了人群的骚动。他们让米莉娅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她还意识到那位女英雄很可能就是那名长发勇士的配偶！

　　在此之前，米莉娅一直确信那名长发的男子就是在战斗中击败她的人，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改变了她的看法。正当她从过道向舞台跑去的时候，她看到林凯被掉下的照明设备压在下面，同时，一架涂上蓝色条纹的变形战机在她头上掠过。这就是击败她的那架战机！她急忙跑到毁坏的街道上，看着那名飞行员和己方的军队作战。

　　那名地球人飞行员正把战机转换成“铁甲金刚”模式，她在隐蔽之处出神地观察着。那飞行员举起了手中的机炮，几架战斗囊将他团团围住，他转身从空中击倒了其中一架，接着一个翻滚解决了在身后着陆的第二个敌人。他敏捷地避开了战斗囊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借势占据了有利位置向第三架战斗囊瞄准。然而另一架战斗囊误认为这是个绝好良机，它启动足部推进器向上攀升，顶部的机炮猛烈开火。地球人飞行员仅作了一个漂亮的翻腾动作，当战斗囊从旁边落下时，他手中的机炮已经锁定目标，那愚蠢的天顶星飞行员试图闪避和开火还击，但蓝色的死亡天使已经宣告了他的命运。耀眼的能量光束从他身边擦过，他抬起手中的机炮，将敌人前面的观察窗炸出了一个大孔。当战斗囊在半空炸成碎片之时，那地球人飞行员已经动身去寻找更大的挑战。

　　米莉娅对天顶星飞行员的愚蠢深感沮丧，毫无疑问，布历泰的军队将会遭到惨败！但至少被她发现了一直长久追寻的目标。现在她要做的就是找到他、击败他！

　　在麦克罗斯城的另一处，瑞克将转换成“守护者”模式的骷髅一号重新回复战机状态，向着星碗剧院飞去，那里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在熟悉的街道上落下，这里离星碗剧院很近。当麦克斯在通讯频道上呼叫他时，他已经击倒了两架行动迟缓的战斗囊。

　　“你那边情况有多坏？”麦克斯急切地问道。

　　瑞克让外部摄像头左右扫动，透过熊熊的火焰观察着周围的情景：所有的房屋和商店都受到破坏——而且有些好像还被抢掠过！街道被完全炸毁，人造的“天空”被击出无数裂口——实际上，大部分的“天空”都已经掉了下来——只有少数的火头得到了控制。

　　瑞克继续通话：“情况比我所想的更糟，麦克斯。”

　　“有平民在吗？”

　　“我没有见到，”瑞克回答说，他朝室里喊了几声，“看来大部分人都躲进了庇护所。”

　　骷髅一号的通话器里传来静电噪声。

　　“这里也一样，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要去查看‘星碗’剧院。确保那里的每个人都已安全离开。”

　　“明美……”

　　“是的，麦克斯。”

　　“好吧，骷髅队长。我正在离开。和你在星碗剧院会合，通话结束。”

　　瑞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放松下来。他用力踩下踏扳，命令骷髅一号慢步前进。当他迈出步子时，后面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他举起右手机炮，左手牢牢地扶在上面以增加稳定性。

　　几架战斗囊正站在屋顶，向一对移动的物体射出致命的能量脉冲，当瑞克接近时，屋顶的一架战斗囊屈起身体，持续不断地向他的后背射击，另外几架战斗囊正在向他包抄。

　　骷髅一号被迫侧身跳下街中，在翻滚当中伸出一只手臂以保持平衡。数道能量脉冲打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瑞克在空中调整姿势，手中机炮击中了一架战斗囊的足部，敌人在空中翻滚倒地，向他倾泻出剩余的火力，接着爆炸起火。

　　与此同时，瑞克重新站起，恢复行进。但走了还不到五十米，一架战斗囊突然从街角处商店门口的阴影里冲出，几乎成功地击中他的后背。在最后的紧要关头，瑞克发现了它，变形战机高高跃起，避过了敌人机炮盲目的扫射，他在半空中打了个空翻，举起机炮从两腿中间击中了战斗囊，超铀合金制成的金属碎片四处飞进。敌人在紫红色的火球中炸成碎片。

　　骷髅号背部若地，发出一声臣响，冒蚓的机炮依然紧紧地握住手里。

　　在座舱里，瑞克使劲摇摇头，发现自己正盯着头顾“天空”的一个个破洞。屋顶的两三架战斗囊正向他包抄过来。他命令战机旋转身体，向着右边高速翻滚，直到身体形成跪姿。手中的机炮抬高枪口，摆出发射姿势，他用力扣下扳机，左臂牢牢地按在枪炮的前端。当导弹从他的炮口射向四周时，整条街道都颤动起来。

　　瑞免疯狂地向着敌军战斗囊猛烈扫射，手中的机炮因急速发射而变得过热，接着便完全停顿下来。但是在一段短暂的静默之后，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敌人的战斗囊踉踉跄跄地从建筑物上站起，接着便在骷髅一号的两旁轰然倒下。

　　瑞克命令战机竖起身躯，他喊了一声：“明美！”然后继续在剧院里搜索。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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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牢牢地抓住我的手臂，挡在我身上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全都为我而着迷？为什么他们全都想占有我、控制我？……我只记得那件事发生在星期四那件事，当时林凯救了我，我才没有在“全舰变形”时掉进某一个模块，我抬起头时，看到的却是瑞克的脸。

　　                                ——摘自韩明美的日记

　　亲吻也只不过是个吻。

　　                                ——二十世纪中叶的一首歌词





　　凯龙和六架战斗囊沿着主大街前进，一路扫除麦克罗斯城民防部队的反抗力量，这位“阴谋家”再开心不过，堡垒的居民中心一片火海，天顶星人的战机正在剿灭少量残存的抵抗力量，很快，飞船的心脏部位将被会他们控制。这是迟早的问题。之后，他门将向飞船的指挥中心进发。

　　“胜利是属于我的！”他在自己的军官级战斗囊里吼道。

　　然而，即将发生的一些变故将凯龙从神坛上拖了下来，并且为他的绰号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

　　“毁灭见到的一切！”他向部队发出命令，“这次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两架战机突然从远处出现；它们在前面几个街区处的街道两旁进入攻击位置，此时正从建筑物后面斜飞出来，不断地朝凯龙井然有序向前难进的部队开火。但这位天顶星指挥官甚至没有停下脚步，他随随便便举起手中的机炮就干掉了它们。

　　他稍微加快了步速，三架战斗囊突然从垂直交叉的街角飞奔而出，挡住了他的去路，这几架战斗囊显然另有目的。凯龙命令部队停下，打开了通讯频道，向那几个心不在焉的家伙询问。

　　“等等，”他走前一步，声音中充满怀疑，“你们三个要去什么鬼地方？立刻向我回话！”

　　三架战斗囊停下来对着他。通讯频道里传来惊呼声……

　　“答话！”凯龙重复道。

　　过了一会，其中一人回答说，“我们要去找明美，指挥官。”

　　“明美？”凯龙狐疑地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明美’，它的弹道性能是多少？”

　　“她不是导弹，长官，”另一人回答说，“她是一个女地球人！”

　　这三个家伙同时开心地笑起来。另外几架战斗囊偷偷地躲在巷子里看着他们交谈。

　　“她是宇宙中最不可恩议的生物！”

　　“我们要亲自去找她：听她唱……”

　　“安静！”凯龙截断他们。

　　那几个家伙闭上嘴，但仍在暗自偷笑。

　　凯龙眯起双眼。看来格雷尔的报告是真的，他对自己说，叛变：从来没有听说过。

　　当他再次开口时，凯龙的语气中带着威胁：“我想你们要告诉我在笑些什么。”

　　“对不起，阁下，”其中一人努力压抑自己的笑声，显然没有注意到凯龙正举起武器朝他瞄准。“只要一想到能见到明美，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快乐。”

　　凯龙发了一炮，一团火球穿过中央视窗射入驾驶舱，将那架战斗囊炸得四分五裂。

　　“这家伙失去理智了！”凯龙听到四散躲避的战斗囊在通讯频道上叫道，“快逃！快逃！”

　　“站住！”他向它们命令道。凯龙环顺四周，却发现甚至自己的亲信部队中也有人在背叛。“你们几个，回来！”

　　凯龙命令战斗囊进入追击模式，硕大的脚板重重地压在街道的地面上。绝不能让这些混蛋见到今天的落日，他心中暗暗发誓。一架逃跑的战斗囊已被他锁定在机炮的瞄准中心。

　　“回到这哩，士兵，拿出天顶星人的勇气！你不可能永远逃避我！”

　　“对不起，阁下，”通讯频道里传来恭顺的回答，“但是我……我无法解释处于地球人之中的那种快乐。”

　　“什么？”凯龙吼道，“我从未听过如此疯狂的事！你完全丧失理智了，听到了吗？你是说要选择加入他们？”

　　凯龙听到一声害怕的惊呼，但那名上兵没有再解释。凯龙会意地摇摇头，向逃亡者发出宣判：“好吧，我的‘小’朋友，恐怕我得像对付你的地球同伴那样来对付你。”

　　军官战斗囊右边的机炮射出能量光束。那架战斗囊被从后面击中，它整个儿弹到了半空，仿佛是被火烫了一下，然后炸得粉碎。

　　凯龙不断地开火，穿过毁坏的街道追逐逃亡者，进入城市茫茫的暮色。

　　明美用尽全身力气，撑起身体，从林凯的重压下爬起来。她感到身上有多处擦伤，红色长裙烂得一塌糊涂。砸在林凯身上的大型聚光灯落在几尺之外，侧躺在一堆石膏和塑料的碎片里。剧院里空无一人，远处依然着火焚烧，散发着浓浓的黑烟。警报声和爆炸声一浪接一浪，几乎从未间断。

　　她重新卷好飞散的头发，不知自己昏迷了多长时间。林凯发出一声呻吟，她过去帮他站起，扶着走到舞台的侧冀，两人都坐了下来来。林凯呼吸沉重，前额裂开了一道口子。明美从他的口袋里取出手帕，替他擦去渗出的血迹。等他清醒过来，她说，“别担心，你会开心起来的，”然后向他做出鬼脸，她挤着眼睛，两腮鼓起，舌头外露，还弄出一些古怪的声音，他立刻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了，没事了。”她用充满母爱的声音说，手帕轻柔地擦拭着他的睑。

　　如果不是过分紧张地就能发现那实际上只是轻微的擦伤，她或许会注意到他眼中流露的情感，从而避免接下来的尴尬场面。

　　一向惯于自己照顾自己的林凯被明美温柔的呵护征服了。在虚弱中，他发觉自己对明美的感觉有些混乱，但她无疑比以前更加坚强，他从未想过她是那么强大、那么能干，多么神奇的一个女人！

　　于是，他用所知的惟一方式表达出这些感觉和情感：他向她凑过脸，深深地吻在她的唇上。

　　他们脸对脸地跪在舞台上；四周一片漆黑，或许他没有见她地眼中的慌乱与害怕，又或许他根本不介意。也可能是他误解了她试图把他推开的举动。但更可能的是，他希望让自己的爱意驱散她的惊恐，他的嘴唇正压制着她的反抗。他必须让她知道自己的感觉。等她明白了他的所需，必定会自愿地任他摆布…-“

　　但最终，明美一把将他推开，斩钉戴铁地告诉他不许再这么做。

　　林凯不明白。

　　瑞克也一样，他刚刚赶到圆形剧院，在目睹了那个亲吻后，他即时转身离开，却错过明美拒绝林凯的一幕。

　　由民防部队的计算机生成的图像传到了太空堡垒的舰桥。

　　在危机显示板上，敌军战斗囊的示意符号遍市了城市的街道。格罗弗和舰桥参谋人受虽然未看到真实的场景，但他们不难想像出城市里的惨烈状况。这些符号代表的是他们的街道和建筑物，就跟舰桥和基地一样真实，它们所造成的每一点损伤都影响着整个太空堡垒，每个人所受到的伤害对所有人来说都感同身受。

　　不管口头上二怎么说，格罗弗实际上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但是在过去两年的战争里，他不止一次发现在冥冥中总有一股神圣而仁慈的力量在袒护着他们。每次当它出现，天顶星人总是意外落败，而形势也即时反转。在这一刻，舰长呆站着，一脸震惊，看来神迹已再次降临——他仍然站在维妮莎的椅子后面，迷惑地盯着屏幕上敌军部队的移动。

　　“敌人的行动完全陷入混乱。”维妮莎望着眼前一目了然的事实说道。

　　格罗弗缓缓地点点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我的确看到了。”

　　最初大家都以为是天顶星指挥官解散了他的部队，让它们四处抢掠和破坏。但很快就在所幕上看到，那些战斗囊正在互相追逐，自相残杀。特别是当中的一架——从屏幕上的示意符来看，这是一艘军官级战斗囊——实际上，是它在追杀其它战斗囊。

　　格罗弗脑子飞快地运转着，考虑着当中的几个可能性：一是丽莎的“分裂”理论，她曾说过在天顶星高级指挥层里存在着两个派别；二是可能一些VT飞行员不知怎样侵占并控制了几架战斗囊；三是……命运之神在眷顾他们。可能到最后，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

　　格罗弗转身面对着丽莎和克劳蒂娅：“向所有后备部队发出警报。命令他们列第七、九、十和十一区聚集。我们应该可以在麦克罗斯剧院附近围攻敌人的战斗囊。”

　　格罗弗看了看危机显示板，补充道，“呼叫骷髅中队，确认他们的方位”

　　丽莎离去执行舰长的命令。当她最终成功联系上骷髅队长时，朱砂小队、盐队和绿队的战机已到达了圆形剧院附近的位置，瑞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频道上出现了，当他向舰桥答话时，她在生气地同时又感到一阵解脱。

　　“啊，对不起，中校。”他的声音带着一筵烦乩和冷漠：

　　“你一直没有报告，瑞克。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在这儿，”他难过地答道，向舱内的显示屏转过头，“林凯和明美。请派个拯救小分队来剧院。”

　　“剧院？”她向瑞克发山警告，“瑞克，你必须把他们带出来！”

　　瑞克没有说话，

　　“他们受伤了吗，瑞克？回答我。林凯怎么样了？”

　　丽莎看到他伸手按下了关闭按钮，一秒钟后，瑞克的头像从舰桥上的短讯显示屏里消失了。

　　骷髅一号背对着亲吻中的情侣，伤心欲绝。战机从剧院的台阶上离开，它低垂着头，手臂无力地吊在两肩，完全真实地反应出驾驶它的飞行员此时此刻的心情。

　　瑞克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堆废墟，就如这座城市一样，他为撞见那一幕而恼怒自己，一颗痴心裂成了碎片。这种糟糕的感觉远比他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温柔的亲吻更甚。

　　她怎能这样做？她怎能如此直白地表达对他的不忠？

　　在他心中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嘲弄，他拼命想寻找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并决意将这股愤怒用到好的一面。

　　麦克斯·斯特林正在出口处等着他。

　　“你找到她了吗？”麦克斯在通话器里说。

　　“找到谁？”瑞克不弃气地回答道。

　　“明美呀，老兄。她已进入庇护所了吗？”

　　瑞克几乎想举起机炮瞄准他的朋友，“她只补过是飞船上的普通一员，麦克斯，你明白吗？我的责任是保护太空堡垒，而不是专门保护某个人。”

　　“很好，”麦克斯答道，他让战机稍微向后退了一步，“那么你会高兴地发现此时就有机会让你大展拳脚。他们正把敌人从右侧赶进我们的包围圈。”

　　在座舱里，瑞克重重地踩下踏板，扬起了手中的机炮，“那么我们就把他们送回老家！”他向麦克斯喊道。

　　八架敌军战斗囊在毁坏的街道和燃烧的屋顶上等着他。他朝它们点点头，举起加农机炮，从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呐喊，向敌人中间冲去。机身上的骷髅标志在敌军丛中显得相当夺目。

　　战斗囊朝街中倾泻着火力，像猎食的老鹰般朝他扑去。

　　瑞克一一避过那雨点般射来的死亡光束，他将机炮放在腰间，向敌人发出猛烈的扫射。他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能手下留情，命中了一架接一架飞弛而过的战斗囊。爆炸点亮了虚幻的夜空。

　　一架战斗囊在空中跃起，瑞克斜过身子向右边闪避。视线一直盯着战斗囊的活动轨迹，双手已按在机炮上，嘴里喊出最嘹亮的杀敌口号。他向左扭过身躯，向敌人猛烈肝火。甚至当所有的弹药都耗尽时，他的冲动仍未见丝毫减少。他向敌人冲击，将机炮当作棍棒使用，进行野蛮的殴打。机炮被打烂后，他仍然继续战斗，与敌人开展近身肉搏。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六架战斗囊正打算与死神握手。

　　当中一架战斗囊打开了圆形舱盖，三个微缩的天顶星人探出头来。爆炸声仍然从远处传来，但从声音上可以听出，战斗正在渐渐平息。这得归功于凯龙，地球人又一次在鬼门关上攫取了胜利的果实。凯龙及时地从太空堡垒里逃走，地球人的部队正在清扫他尚未完成的工作。倘若凯龙还在这里，这几架毫发无损的战斗囊里的微缩士兵将会尸骸无存。

　　利克、布朗和康达顺着从座舱里悬下的绳索滑落到街上，假如他们了解地球人的风俗，他们必定会跪下，在地面来一个亲吻。其他天顶星人跟着他们，很快，明美教振的成员重新聚集在一起。

　　在攻击开始后，这六架战斗囊就一直呆在一起。在居民中心被毁灭之前，他们偷偷从主力部队溜走了。因此，他们在战斗中毫发未损，但其余大多数逃亡者就没有那么幸运。有几架战斗囊——当中只有一两艘载有微缩的天顶星士兵——不幸与凯龙指挥官在路上相遇，这位恶魔般的头领当场给予了逃兵们最严厉的军法处置，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士兵被处死，但消息传开后，大部分的逃亡士兵都放弃了留下与地球人同居的希望，纷纷向空中逃窜。

　　这幸运的一群开始浏览他们梦中的仙境，然而他们只感到失望和懊悔。其中一人在路边拾起一个明美玩偶，它身上的长裙粘满污迹，几乎烂成碎片。他沮丧地用双手捧着她。

　　“她怎么了？”一个伙伴问道，“为什幺她不唱歌了？”

　　“看来是我们弄坏了它。”

　　“这个玩偶不是我们毁坏惟一的物件。”卡利塔用手指着周围。

　　“你是说它们原来不是这样的？”

　　布朗走来接过玩偶，“卡利塔是对的，这个居民中心曾经宁静而美丽。”

　　“那些地球人懂得如何修复物件。”康达补充说。

　　“那他们可以重建这里？”卡利塔充满希望地问。

　　利克点点头。“他们知道‘史前文化’的秘密。”

　　这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尽管这些微缩的天顶星人并不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他们知道这是指挥部的高级长官经常挂在口头的字眼。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利克？如果我们被地球人发现，他们会把我们当作入侵的敌人而处决。”

　　“没错，怎么办？”其他人齐声问道。

　　利克想了一会，然后说道：“有一个地球人正在说服每个人要结束战争——这个人我曾在那份战役录像里向你们指出过。他一直在宣扬和平。”

　　“什么是‘和平’？”一个天顶星士兵问道，其他人朝他“嘘”了一声。

　　“走吧，利克。”

　　“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地球人的高级指挥官投降，告诉他我们为和平而来。”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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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父母曾告诉过我那个娱乐中心在（世界）大战前还存在。那地方叫做“EPCOT”，位于帕拉姆的东南方，属于当时的佛罗里达州。那里有无数的亭台楼阁，每一幢都是经典之作，蕴藏着文化的精髓，而且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父亲被那个墨西哥展览馆迷住。当你走进那座大楼。你就会感到仿佛真的处于那古老的墨西哥——一切都栩栩如生，令人无法不佩服那个图像设计师的想像力。里面有市集、古老的金字塔、甚至还有一座正在活动的火山——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在穹预的微光之下，散发着齐芳的气息。父亲被那座建筑物深深吸引，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去观看。然而有一次，他在那些幻象现影之前进入了展馆，之后他感到非常的失望。缺少了那繁星闪烁的夜空、那清凉而温柔的微风，他相当清楚自已身处何方：在一个人造的环境里面。那些精妙的建筑在他眼里已经不再一样。而这就是太空堡垒的平民历经天顶星人的袭击后，离开庇护所时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清晰的表明，他们正处在一艘外星人的飞船里。麦克罗斯城再不像以前一样了。

　　                                   ——《瑞克·亭特上将的航行日志》





　　市长托米·栾是最先离开庇护所的人。他立即到麦克罗斯城周围视察，城里的情形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正如一句谚语所说，“没有一块石头不被翻转过来”。沿路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一次折磨。

　　四周的火已经被扑灭，残余的浓烟通过开启的闸门排出船外，但空气中仍然弥漫着金属和塑料熔化后的臭味。一些树脂状物质在飞船的舷窗上结成一层硬壳，还覆盖了城内的每一处地平面。街道被炸出一个个坑洞，四分五裂。地下管道和头顶灭火系统喷出来的积水在地面流淌，毁坏的循环系统里的污物堆积在四周，或是被吹到空中，附着在街道的标志牌和建筑物上。周闱没有一片玻璃能够保持完好，碎片堆撒在人行道、大厅，办公室和房屋里。

　　在损毁最严重的地方，偶然还会发现几块机器的残骸：这哩一个汽车机件，耶里一条“机械战士”的金属足肢，而嵌在墙上的则是战斗机的一片机翼。在一切惨像中，或许最可怕的，就是天幕上张开的裂口。

　　人群像失去魂魄的行尸走肉，翻拣着四周的残留物，试图寻回过去生活的碎片，他们悲伤地凝望着残檐败瓦，带着恐惧来回走动，呼唤着失踪或是死去亲人的名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

　　绝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圆形剧院附近一带，现在看来，那里是损毁最严重的地方。星碗剧院不能再举行音乐会了，四周的建筑物已被毁坏到无法修复。

　　战斗的惨烈状况仍然保留在眼前：死寂的战斗囊躯壳和“角斗士”机甲依然保持着战斗中的姿势，未能引爆的导弹从地面露出，周围布满了难以计数的弹坑。

　　然而，星碗剧院并不是惟一被毁的标志性建筑。仙亭尔酒店如同一块倒塌的夹心蛋糕，与之接壤的高架公路已被炸断。多个支撑轨道交通的桥塔被推倒，街道和商店的招牌掉落地面。大半个麦克罗斯中央公园都被烧毁。绝大部分区域失去了电力供应。

　　麦克罗斯域已是一片废墟。

　　但是市长托米·栾已经挽起了衣袖，开始指挥重建工作。另一方面，有几件事情是值得庆幸的，离剧院不远的街道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平台，他在上面向市民发表演说，外星人已被击退。没错，他们夷平了我们的城市，但并没破坏飞船的指挥中枢——导航中心、轮机室。甚至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基地部保持完好。当然，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在前头，但这个城市已经重建过一次，他们能够再次地将它恢复。

　　托米·栾呼吁他们想一想在超空间跃迁事故之前的日子，想一想在世界大战时期的经历，那时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夷成废墟。掌握机器人技术的工程人员将会帮助他们，提供先进的科技——这次也一样，托米·栾承诺道。而麦克罗斯的市民们将为工程人员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鼓励，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提醒他们说，“但麦克罗斯城却能够做到！”

　　他的演说令人深受鼓舞，市民们被市长的决心和乐观的精神深深感染，不由自主地鼓掌支持。还有少数居民不相信城市能够完全重建，但另一种重建的办法已出现在人们眼前：只要打开气舱，进行露天维修工作。让太空吸走所有的残骸和悲伤的记忆，他们就可简单地在这幅“草图”上再次展开重建。

　　对一小群与众不同的受害者来说，这场灾难实际上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所需的物资——一套样式不同的制服，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衣服！”布朗反复说道，“到底要我告诉你们多少次：地球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士兵，另一部分人则是平民。士兵穿的是制服，平民穿的叫衣服，现在跟我重复一遍——衣服。”

　　“衣服。”这群明美教徒齐声说道，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

　　“我不知道……”利克有点犹豫，他转身向康达和布朗寻求支持，“这次我们能成功吗？”

　　变节者们遗弃了他们的战斗囊，在城市的街道上穿行——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每个人穿着粗陋的麻布制服，到处东张西望。

　　利克、市朗和康达决定向SDF－1号的高级指挥官投诚，并向他解释背叛天顶星人的原因。由于其他人都几乎不懂地球人的语言，利克认为他们最好躲藏一段时间。实际上，他更担心的是他们对参与地球生活的过份热诚和企盼，关心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他们。一直以来，他都宣称自己已广泛接触了地球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此时，他的追随者正开始施加压力，逼着他回答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明美？”

　　“我们可以立刻和她接吻吗？”

　　“亲吻时我们的嘴唇要接触多久？”

　　利克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不过让这群无知的家伙藏起来到可能对事件更有帮助。

　　要找个藏身之处并不困难，但达些微缩的天顶星士兵总得吃东西。这意味着他们中的每一个将被迫在没人陪同的情况下到街上寻找食物。因此服装是最基本的需求。利克想起那次布朗不明就里穿了女性服装而被人取笑的情形，心里不禁打了个哆嗦。一想到卡利塔或其他人就那么莽葬撞撞地闯进地球人当中，他心中的寒意里加浓烈。但这些事情不做不行——而且越快越好！

　　康达是他们中最有方向感的一个，他领着大家穿过像迷宫般被毁坏的街道，最后到达一间相对损毁较轻的百货公司，上次做间谍的时候他曾来过这里。他们进入这间物品丰富的商店后，地球人才刚刚开始从庇护所里走出来。利克让大家解散，但立刻又感到后悔。卡利塔和其他人分散开来，开始将各种各样的物品塞进麻布制服里——玩具、小型工具、梳子、唱片、计时装置、挂在耳朵上的装饰品……总之见什么就拿什么。利克、康达和布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重新聚拢；卡利塔和另一家伙被强行拖开——他们把嘴唇印在经过的每一个女时装模特的脸上。

　　“衣服！”当他们聚集起来后，布朗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囔道，“我们是来找衣服的，析不是其它东西。大家明白吗？”

　　微缩的士兵们露出害羞的表情，他们答应要听从指示，跟着康达走上一条扶梯（在正常情况下，这条扶梯是电动的），来到了一个专门分隔开来的服装铺。

　　“现在，尽快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利克喊道，他们迅速行动，钻进了琳琅滴目的陈列品当中。

　　康达是第一个见到他们拿着战利品回来的人，利克和布朗看到他快要掉下来的下巴，顺着他的视线望去。那些家伙挑选的全是女人穿的衣服：几条饰有褶边的裙子、高腰的无袖上衣、花边衬衣、贴身内衣裤、长统趁袜，甚至还有高跟鞋。

　　结果，让每个人都穿戴正确又费了一番周折，但当他们离开商店时，没有人再会怀疑他们能甭混入地球人当中。当然，除了那三名领导者，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让别人认出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三人都保留身上的麻布制服。

　　此时人行道和街道上挤满了地球人，大部分人都在忙于清理碎石或是整理各类物件的残骸。食品店和饮料亭已经开放，但能卖的东西不多，全副武装的士兵和战机在四周巡逻，巨型起重机在拖走战斗囊和民防战机的残骸。整个城市已经动员起来，人群分成一个个小组和拯救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出了百货公司不到五十步，利克就和其他人一起被分到其中的一个小组里。

　　对于天顶星人来说，“修复”不仅仅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而且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

　　卡利塔和其他人分到了一些叫做“铁铲’和“铁镐”的挖掘工具，经过短暂的熟悉之后，他们就完全融入到工作中。他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铁铲，和地球人并肩工作，甚至还加入到他们的歌声中！真是太完美了，利克对自己说：他们在这里会受到照顾。现在，只要他们不开口说话……

　　利克拖着康达和布朗离开了这片区域。这三名前特工人员还有比在人行道上清理碎石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是向地球人表明心迹的时候了。

　　三人忐忑不安地靠近一名在附近巡逻的士兵，他们厚着脸皮向他坦白说自己是天顶星特工。但情况好像不太时劲，利克尚未说完，那名士兵就捧着肚子大笑起来。利克不得不再严肃地复述了一遍。

　　“我是说，我们是天顶星人。我们驾驶着战斗囊进入太空堡垒……”

　　“天顶星人？那你们几个是不是矮了点呀，兄弟？”士兵打断他。

　　“我们经过了微缩转换，”布朗试着解释。“我们被微缩了。”

　　那名上兵和同伴交换了一下跟色。

　　“‘微缩’，嗯？好吧，你们怎么不早说呀？”他把手放在利克的肩膀上，稍微把他挪向左边，“你们要去的地方就是那里。你看到了吧，那里写着‘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利克重复道，“好的，谢了。”他朝布朗和康达转过身，“走吧。”

　　“‘战场休克症，”当三个身穿麻布服装的家伙离开后，那名中尉对他的同伴说，“这是在战争中产生的某种心理方面的后遗症……”

　　在头一个战场救护站里，他们不断被人点来点去。但最终一个身穿白色制服，饰有红色十字徽记的女地球人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的男人自我介绍说是杰祖士①医生。【①Zeitgeist，原意为精神病，此处作双关语。】

　　房间宽敞明亮，一排古老的书籍从地面排到天花板。这名“医生”是个魁梧高大的地球人，脸上长着许多头发，但头顶却是光秃秃的。当他开口时，浓重的口音和古怪的俚语令三名天顶星人如听天书，但利克没有退缩，他开始叙述他们逃出天顶星部队的每一个细节。

　　等利克说完后，杰祖士拖着长长的尾音说了句“我明白了……”然后靠在他的转椅上。他朝坐在沙发上的三名麻衣男子审视一番，开始复述他们的原话，

　　“因此你们三个认为自己是天顶星士兵，”杰祖士说，“你们第一次前来是作为间谍，但是后来慢慢地爱上了……”他看看了记录，“‘微缩人’的社会，所以你们决定背叛自己的军队，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是的，就是这样，”三人齐声答道。

　　“我明白了……”杰祖士又再拖长声音说。

　　对于杰祖士来说，这是一宗细节最丰富的幽闭恐惧症病例——属于诱因型——这已是今天他碰到的第七宗了。两年来，他一直关注着这种因长期被困在太空里而产生的精神病，但今天这个案例却与众不同，它完全充满了象征意味——从这几个苦行者的麻布长袍到所谓“间谍”的行为，还是什么“微缩”——这个神奇的字眼倒表达了人类被困在外星人巨大的太空堡垒里的真实感觉，他怎么就没想到用它来作为自己的论文标题——“微缩：幽闭恐惧症”。

　　“你们认为自己的实际身高——”医生继续说道，“按地球人的算法，大约是五十英尺？”

　　利克苦着脸看着布朗和康达。

　　“他不相信我们。”

　　布朗站起身，“我们可以证明，”他对杰祖士说，“带我们去见你的上级。我们会告诉他有关天顶星战机的资料，他一定会信服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位好心肠的医生看到自己的论文化为了泡影，不过他倒真的考虑要为背叛的外星人开一间心理诊所。

　　与此同时，这三名天顶星人不断地接受盘问、检测、分析、扫描、评估……他们被从一间办公室转到另一间办公室，从城市的东面转到西面，从军营转到基地。他们会见了无数穿着不同制服的地球人，他们从不敢相信在这个宇宙的第四象限里会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军人”，最后，他们被带到太空堡垒的总司令——亨利·格罗弗而前。

　　格罗弗仅仅浏览了一下面前这叠几甲有英尺厚的报告——心理评估、智力测试报告、军方和医院的测试、会面记录——但是他已绎相信这几个外星人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他们提供的战斗囊的技术资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而他们当前“微缩”的形态也证实了丽莎在报告里提到的敌军施舰上的微缩装置。至少他们所说的无性繁殖将要等到医学测试的结果出来后才能验证。

　　得知这三名天顶星人以前曾潜入太空堡垒，既令人觉得惊讶，又使人感到不安，但是毫无疑问，郎博士必定会对这三人如获至宝。然而，首先得由格罗弗和最高指挥部决定如何处置他们。他们到底想怎么样？在这非常的时刻，到底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天顶星人在太空堡垒上？

　　在召集麦斯卓夫和卡洛佛上校组成特别听证委员会之前，他希望尽早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丽莎·海因斯和麦克斯·斯特林已经到达了听证室，之后不久，三名天顶星人也被带了进来。

　　丽莎的第一印象消除了她所有的怀疑，实际上，这三个家伙看上去非常眼熟。利克很快便证实了她的感觉。

　　“上次审问你时，我们都在现场，”他解释道，“还记得你亲吻了你们中的一个男性地球人吗？”

　　虽然在她的报告里也提到这件“花边新闻”，但听到利克这样说，丽莎仍然觉得面红耳赤。

　　利克继续说出了他们和多尔扎的会面细节，甚至比瑞克、丽莎和贝恩在报告中提到的更为详尽。接着，他继续谈论着布历泰、艾克西多，还有一个叫做凯龙的家伙，正是这个家伙造成了在攻占麦克罗斯城时形势的逆转，，这几名外星人还提到了“史前史化”和令天顶星人惧怕的地球人秘密武器。他们希望能留在太空堡垒里——这点倒很清楚——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想见到明美！

　　格罗弗的脑袋仿佛都快胀破了，他双眼瞪得混圆，扯着自己的胡子，”先到此为止吧，”他举起手说道，“等麦斯卓夫和卡洛弗上校到达后，我们再继续进行问讯。还有，丽莎，”他朝旁边补充说道，“我要你立即把亨特上尉请到过儿来。”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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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两位指挥官（格罗弗和布历泰）的航行日志摆在一起，我相信将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模式，而这种模式被很多（洛波特战争的）评论员和历史学家所忽略……至今我们所接触到的均是多尔扎直接插手战争之前的记录，这个并行的模式将变得不证自明，特别是考虑到林明美的重要性，在各级军官里，不满的情绪正在目益增长，而格罗弗和布历泰都对各自的上级（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和多尔扎）采取了挑衅的姿态：仿佛两年的太空战争创造了一样在两个世纪前被称为“疯往”的东西。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亨特上尉立即向总部特别会议室报到。”

　　这道命令没有解释，也没有既明报到后安排，瑞克在心里暗暗想着，我不会犯了什么错吧？

　　在战斗之后，所有人都几乎没有睡过觉。太空堡垒仍然处于红色警戒状态，民防部队里所有能调配的人手都安排了任务。大部分的技术军士、工程师和建筑队被派往麦克罗斯城，市民们正在那里开展清理工作。青队和黄队的变形战机以“铁甲金刚”模式在街道上巡逻，以防还有一些残余天顶星人侵者。

　　除了代达罗斯号肌母和麦克罗斯城，SDF－1号里的其它地方都没有发现入侵者的迹象、虽然伤亡数字的统计尚未完成，但没有人怀疑死亡人数将达数百人之多，而这还没算上平民的伤亡。

　　要清理完圆形剧场周围的碎石还得花上好几天——这是瑞克和麦克斯的杰作，民防部队把一群游离的战斗囊赶进了他们的包围圈。

　　他心中的怒火已然熄灭，瑞克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过热的灯泡。就算接到了休整的命令，要想誊然的人睡他还得花上几周的时间。当那股炽热的激情燃烧殆尽时，他就像是顺着山坡跑下了地狱一般……

　　丽莎找到他时，他正在普罗米修斯号上执行任务。

　　此刻，瑞克正站在特别听证室门外，他向卫兵到了个军礼，抚平了制服上的摺皱。他徒劳地告诫自己不用紧张，接着断然在门上敲了两下。

　　这间大听证室他曾来过两次——一次是接受钛质英勇勋章，另一次是在这里汇报被因禁在天顶星旗舰上的情况。

　　高级长官会坐在那张U型的审判桌后，头上是翅膀状的太空堡垒徽章，中间饰以防御军的银盾浮雕：两名警卫面对面的站在门边，房间里还有一名记录员，当然，在桌前还有几张审判椅。瑞克希望那可不是留给他的。

　　”亨特上尉奉命前来报到。”瑞克屯正敬礼。

　　“稍息，亨特先生。这是邀请，不是命令。”

　　瑞克可没打算要松弛下来，他飞快地审视着房就。

　　格罗弗正随意地坐在徽章的下面，手肘撑在桌上。在他的右边是麦克斯·斯特林和丽莎。而在他的左手边，则是一贯以严肃著称的麦斯卓夫上校和卡洛弗上校，他们均是经验丰富的资深指挥官，魁梧高大的身材和紧闭的嘴唇使两人看上去就像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只是穿着不同的制服而已。

　　房间中央坐着三个神情尴尬的男人。

　　当瑞克走近时，他见到这三人都穿着粗糙的麻质深色长袍。他们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不太自然，而且头发的颜色也和常人分别甚大。

　　三名天琐星人转过身打量着他，瑞克觉得这三人似曾相识，一股怪异的感觉从心底里冒出，尽管没有说出口，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已将他内心的震惊表露无遗。

　　“是的，”格罗弗舰长说，“这些……人是外星异族。”

　　瑞克摇摇头。难道格罗弗失去了判断力？天顶星人全部都是巨人战士，杀人魔头！现在他们残缺不全的巨大身躯倒卧在麦克罗斯城的每一片区域，所有人都能见到。瑞克就曾亲眼见过！尽管心中不愿承认，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无可反驳的事实。

　　“但……但是怎么会这样？”瑞克结结巴巴问道。

　　“显然他们有一些微缩装置，我们曾经看到过，亨特上尉。”丽莎将他从混乱的思绪中解救出来。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上尉。”一名灰脸庞的天顶星人说。

　　“是的，不久之前你也处于类似的境况。”另一个身材魁梧的天顶星人补充说道。

　　“但他们在这里做什么，中校？”瑞克摊开手，做出犹豫的姿势，“他们是被俘虏了，还是……”

　　“他们是为和平而来，亨特。”

　　“是自愿的，而且冒着极大的危险，”丽莎说，“他们正请求我们的庇护。”

　　瑞克目瞪目呆，“庇护？难不成我们还要对他们说：‘一切都被宽恕了，来做我的客人吧。’？”他转身时着格罗弗，“你见到麦克罗斯城的样子了吗，舰长？”

　　“别紧张，上尉。”

　　“那你们想我怎么样？无声的赞同？”

　　“让你到过来的原因和海因斯中校及斯特林中尉一样：因为你们曾和天顶星人接触过。”

　　瑞克转身盯着那几名天顶星士兵。他们挤坐在中间的沙发上，脸上充满着企盼和喜悦。

　　“为什么？你们叛变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入我们？你们根本对我们不了解。”

　　“栽们想过地球人的生活。”布朗说。

　　“我们在这艘飞船上很快乐。”康达回答说，

　　“还有明美在这里。”利克补充道。

　　瑞克说不出话来。是那些天顶星人真的在说“明美”还是他自己产生的幻觉？他忽然感到一阼厌恶。当他向他们询问是如何了解地球人的生活和……明美时，他的声音变得微弱、紧张，而他们的回答更令他吃惊。

　　“我们曾作为间谍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段时间。”

　　为了便于瑞克理解，格罗弗复述了先前他和这几名外星人的会面过程。在丽莎和瑞克从天顶星旗舰上逃走之时，这三名天顶星间谍潜入了太空堡垒。他们不被察觉地在麦克罗斯城度过了两个星期，然后从小岛上逃走；回到军队后，他们从太空堡垒里带回的纪念品和对战争的不满传递到整支舰队；现在就有十多名像他们一样的叛逃者在太空堡垒上。，而明美正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关键。

　　“……最美妙的就是明美的歌声，还有男人和女人，嗯，可以在一起。”

　　“有些人甚至在呼吁反对战争。”利克补充道。

　　林凯！瑞克在心里说。

　　“一旦我们习惯之后，”康达正说道，“我们就开始喜欢上这里。”

　　“我们没有退路了。”布朗提醒他们。

　　“自从得知际们掌握了‘史前文化’之后，我们就更加向往这里的生活。”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在一头紫发的康达身上。

　　“这个‘史前文化’到底是什么？”卡洛弗问道，这是瑞克进来后他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们自己很清楚呀。”布朗坦率地说；

　　“愚弄我们可不太友好。”

　　利克对它似乎是诚恳的，但格罗弗希望在当前阶段避开“史前文化”这个话题。他清了清嗓子，向瑞克询问关于接纳天顶星人政治庇护的看法。

　　瑞克早知道格罗弗会向他征询意见，他已经慢慢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表示赞同，”他对若所有人说，“只要这能让我们向停战或和平迈出第一步。”根本无需提到那些外星人明显的军事优势。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卡洛弗说，“刚才你还提醒我们这些……生物对麦克罗斯城犯下的暴行，而现在却赞同接受他们的避难。”

　　“真的吗，格罗弗舰长，”麦斯卓夫接过话头，补充说道，“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应当向某个清楚了解整个事件的人咨询吗？我不相信他们的声明，这是个诡计。”

　　“唔，”格罗弗沉思着，“有什么要补充的，亨特？”

　　瑞克转头看着几位上校，“天顶星人一生出来，就是为了战争和征服。这是他们所知的惟一生活方式。通过与我们接触，一夜之间抹去了他们无数代形成的好斗本性。唱歌、结婚、爱情。甚至一个亲吻也让他们深深震惊——海因斯中校和我在报告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我们必须为和平作出努力。”

　　“天呐，你这家伙！”卡洛弗的拳头击在桌面上，“你是在说要和天顶星人一起生活！”

　　麦斯卓夫“复制”了这个动作，“他们或许跟我们长得很像，亨特上尉，但你不要上当：我肯定这是天顶星人的诡计。”

　　“你没有到过天顶星人的飞船，上校。我得强调，这三个人在太空堡垒中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由，而这个观念已经开始传播。同意收容他们表明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我们可以在那支舰队里引发一场叛变。”

　　“如果有三个人想要叛变，”丽莎说，“那么以后将有三百个，三千个。”

　　格洛弗笑了笑，“噢，多么感人的逻辑。”

　　“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除了战争还有别的选择，”丽莎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让他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它不仅仅是胜利或者死亡，或许找们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存意义，将和平的种子播种在他们心里。”

　　“非常动人，”麦斯卓夫拍着手掌，挖苦地说道，“一个相当精彩的演说，海因斯中校。但这些外星人是我们的死敌。你不能指望他们适应我们的生话力式：”

　　一个仍旧坐在沙发里的天顶星人脑袋随着发言人的转换而摆来摆去，要跟上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最初的自信已经被紧锁的眉头取代。

　　利克正想开口，这时有人在门外敲了几下，未经许可就走进了特别听证室。这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家伙是郎博士的一个技术人员。

　　“这怎么回事？”卡洛弗怒斥道，“你竟敢擅自闯进来？”

　　那名技术人员径直向格罗弗走去，手中捧着一叠文件，他无视卡洛弗的斥责。

　　舰长回了个礼，示意他可以离去，接着转身对卡洛弗说，“是我叫郎博士在第一时间把这份东西交给我。”

　　格罗弗开始翻闽文件，嘴里发出惊奇和感必趣的咕哝。

　　麦克斯、丽莎和瑞克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他拿着什么东西？”麦克斯低声同。

　　“郎博士对天顶星人所作的医学鉴定，”丽莎回答说。

　　两位上校在座位上直起腰，伸长脖子窥视着文件。

　　“嗯，那是什么，舰长？”麦斯卓夫最后问道。

　　格罗弗把文件递给他，“我让实验室分析了天顶星人的细胞组织；你必定很感兴趣，这一点我敢打保票。”

　　当麦斯卓夫和卡洛弗审阅文件时，房间里一片沉寂，只听到纸页翻动的声音。翻看过文件之后，上校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真是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他们的血型和基因结构完全与我们相同！这么说，我们都属于同一种族！”

　　三名天顶星人也和房间里其他人一样，面面相觑、呆立当场。

　　“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丽莎说道。

　　“你是对的，中校，”麦克斯说，“总之，我们可能拥有同一个祖先。”

　　“好吧，看来我们不应该再把这些，嗯，人，当成是外星人，我相信他们的政治避难是可以接受的。”

　　“等一等，格罗弗，”麦斯卓夫抗议道，“首先，我认为不能只凭一份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就影响这个委员会的央定。据我所知，郎博士的证据并不是决定性的。天知道这些天顶星人出于何种目的想留在船上。就算我们的基因结构相同又怎么样？这些‘人’——我暂时这样称呼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的意见是把先他们关押起来，直到证实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为止。”

　　格罗弗很认真地听完他说话，点了点头说：“作为这艘飞船的舰长。我同意给予这三位先生政治避难。”

　　他还没说完，三名天顶星人就巩沙发上跳起来，互相拥抱着搂在一起。

　　瑞克、丽莎和麦克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麦斯卓夫被激怒了，从座位上站起来，拳头“砰”的一声砸在桌面上：“没有事先征询全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意见，我们不能决定这么重要的事！”

　　“你最好听他的，舰长。”卡洛弗说道。

　　“我会承担后果的。”格罗弗不为所动。

　　麦斯卓夫涨红着脸，将已到嘴边的话咽回肚里。他和卡洛弗一同离开以示抗议，在门口转身说道：“这事还没完，舰长。”

　　“舰长。”过了一会，丽莎打破了沉默。

　　格罗弗示意她可以发表意见。

　　“看来我们有麻烦了。他们一定会阻挠这事。他们会和地球指挥总部联络，并试图推翻你的决定，”

　　格罗弗转过头，一脸的疲惫，“那我们将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如果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想继续否认事实，那由得他们。但在这艘飞船上由我说了算。他们想毁灭自己那是他们的事，但我们的命运不能再被他们左右。”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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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我就快疯了，”他（麦克斯·斯特林）对我说，“自从第一次在首演式上见到她后，我就翻遍了整个城市到处寻找，但似乎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我的意思是，这怎么可能？我以为在太空堡垒中每个人都是互相认识的！我发誓自己爱上了她；倘若再次相见，我会求她嫁给我！”

　　……我记得自已这样对他说，“麦克斯，你要和一个绿头发的女人结婚？”打认识他以来，麦克斯的一头蓝发就获得了不少唇蠢的评价，要是加上米莉娅的绿发，那更是毫无疑问地套引起骚动！

　　                                 ——摘自瑞克·亨特上将的日记





　　当地球人的工程队在她面前经过麦克罗斯大道时，天顶星人的王牌飞行员米莉娅·帕丽诺禁不住朝他们多看了两眼。引起她注意的并非工头脸上暖睐的微笑——她如今已经习惯了那种鉴赏的目光——而是落在队伍后面的几张同样愚钝的面孔。这一小群吹着快乐口哨的男人——当中至少有十个人——像抬着圣物一样扛着他们的铁铲和一些粗糙的挖掘工具，他们脸上的笑意（当然，不是冲着米莉娅而来的）仿佛是发出内心的一种新奇和丰富的情感，这种感觉通常不会出现在地球人身上，更何况是处于现在的一片残垣败瓦之中，然而，他们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却让米莉如感到事情完全不像它的表面那么简单。

　　她跟在他们后面，走过了毁坏的街道和架在弹坑上的木板，经过了烧坏的房子和建筑物，然后穿过一堆仔细整理、分类的碎片和被融化的战机残骸，最后进入了受到严重损毁的圆形剧院。

　　工程人员在这里清理碎片。在巨型的“洛波特技术”器械的协助下，这群男女以与之毫不相配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自发地投入到工作中，那几个奇怪的家伙也不例外。但当米莉娅靠近观察时，她认出了其中一人：那是卡利塔——布历泰的旗舰上负责做缩舱操作的天顶星十兵！尽管穿上了裁剪讲究的地球人裤子和开襟的羊毛衫，但他还是无法彻底伪装自己。

　　米莉娅打世着四周，又认识出了几名布历泰的手下，她刹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心里暗暗赞叹布历泰指挥官的英明。显然，天顶星军队对居民中心的攻击不过是个幌子。这次袭击的真正目的是让一批微缩的特工潜入太空堡垒。他们的任务是渗透到工人当中，并取得“史前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它使地球人修复了损坏的“洛波特技术”设备——自古以来，机器人统治者就向天顶星人保留了这些资料，而佐尔则希望他们能够拥有这项技术。

　　米莉娅感到很满意，这样她就可以继续自己的任务而无须担心被卷入战争。布历泰有布历泰的责任，而米莉娅也有自己的目标。

　　她离开圆形剧院，从一堆堆忙碌的地球人身边经过，每当碰到一起行走男人和女人，她就故意地从他们当中挤过去。

　　米莉娅正前往一个战机飞行员训练中心——至少她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

　　“游戏廊”，她读着门上的几个大字。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总之，在两层大厅里都摆满了训练年轻地球人的电子模拟器。难怪他们那些所谓的“VT飞行员”把战机控制得那么娴熟，他们必定是从孩提时就开始训练飞行和战斗。有几种训练器甚至是专为那万古不变的徒手搏斗而设计的。米莉娅很快就迷上了，当中一台叫做“利刃搏斗”的训练器。现在很有可能，当米莉娅面对她的仇敌之时，她身边并没有战机可用，所以她必须准备好应付所有的可能性。

　　“你在看什么，瑞克？”

　　“那个女人，”他回答说。

　　“依我看她真是粗鲁，就那样挤到我们中间，她本来可以轻易由旁边走过。”

　　“没错，不过她的那头绿发……”

　　“你觉得那很有吸引力？”

　　“不……不，当然不是啦，丽莎。只是麦克斯一直在寻找一个绿头发的女人，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她。”

　　“告诉麦克斯她是个野丫头。”

　　“嗯，当然，但你见到她往哪儿去了？”

　　“我真的没留意，瑞克。”

　　“一定是转弯走进了那些店铺，可能是去了游戏廊。”

　　“你要停下来找她还是怎么样？”

　　“哈？不，才不是呢。我只是想告诉麦克斯我见到了她。”

　　“你真要那样做呀，”

　　他们四处视察城市的损毁情况。并没有特定的地方要去。人群正加紧展开修复工作，维修这样或那样的设施。

　　“公共建设工程，”瑞克一名玩世不熊的战友曾这样评价随，“会使他们忘却战争的存在。”

　　“这样的情形到处都是？”丽莎想转换话题。

　　瑞克点点头，“几乎整个城市都在攻击中受到损坏。”

　　“我想知道伤亡数字大概是多少？”

　　“我不知道，”瑞克答道。而且他也不想知道。

　　他们最后在”小白龙”饭店停下脚步，（只要让瑞克带路，终点总会是这里，丽莎对自己说。）这幢建筑物看上去还保持完好，但一辆侧翻的货车仍然在街上焚烧，在这一区的高层里有许多巨大的裂口——锯齿状的洞口和裂缝。

　　麦克罗斯城的临时居民，马克斯叔叔和他的妻子琳娜正从六角形的门口走出来。瑞克喊了一声，向他们跑去。

　　“瑞克！”马克斯说，“你怎么会在这儿？你还好吗？”

　　“我没事，你们怎么样？准备到哪去？”

　　“我们很担心林凯和明美，”琳娜婶婶说，“听说‘星碗’剧院几乎被完全毁掉了，我不能干坐住这里祈祷他们自动出现。”

　　马克斯拉过妻子的手，用力握了握，以示安慰。

　　“他们在医院里，”瑞克告诉他们，“但你们不用担心，他俩都没事。”

　　“噢，感谢上帝！”琳娜喊道。

　　“林凯有点擦伤，明美是去陪着……嗯……照看着他，看来他没什么事。”

　　“你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他们吗。瑞克？”

　　“现在那里有点混乱，”丽莎说，“但他们会让你们通过的，我可以保证。”

　　瑞克建议他们去试一试，然后很自然地答应在他们离开时照看饭店。丽莎点点头，马克斯夫妇脚步匆匆地离去。

　　在饭店里，他们拖干了一大堆的积水——石膏天花板已经塌了下来，水流从头顶上破裂的水管向下滴落。桌子和椅子倾倒在地；相框从墙壁掉落，剩余的碗碟和玻璃器皿从橱柜里滚得满地都是。惟一站立的桌子和地面上完全覆盖着一层含着沙砾的黑色树脂状灰烬。要让整个地方恢复原状，恐怕得需要几大桶涂料才行，但现在至少他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清扫工作，

　　瑞克选了一把铁铲和扫帚，丽莎已经开始将清洁剂喷洒到桌椅上。瑞克留意到她一边干一边哼着小调。每次见到她除下指挥官的面具，他的脸上就不由自由地浮现出微笑。此时的她十足一个家庭主妇……而他则像是一十男主人！沉浸在过美好的感觉里，使他忘记了一句老话：凡事总有开始和结束。

　　两个小时后，东西都清理干净了，桌子和椅子也已经扶起摆好。

　　“你知道现在什么是最好的，瑞克？一杯新鲜的茶。我来沏。”

　　“还是做我的客人吧。”瑞克走过去摆正最后一幅照片，这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是明美一年前照的，那时她刚当选“麦克罗斯小姐”。他伸出戴着手套的双手，将它重新扶正，那刺眼的一刻又在记忆里浮现，明美和林凯在舞台上接吻的场景在他脑海里无休止地回放，一遍又一遍。是该结束了……当丽莎从厨房里端出两个杯子时，他对自己说。

　　我失去了她，败给了舞台、银幕和林凯，而现在还有那些敌人！

　　“小心烫手。”她提醒说。

　　他们坐在窗门附近的桌旁，俯瞰着下面的街道。工人们已经进入这片区域，开始移走建筑物的残骸和碎片，他们对每幢建筑物都采取地毯式的搜索。丽莎呷了一口热茶，注意到几个样子古怪的家伙正卖力地清理着碎石。他们好像对这些枯燥的工作充满了热诚，这一情景触动了她心中的某些念头。

　　“你看，瑞克，这些简单的行为在我们看来不算什么，但对于天顶星人，我们单调的日常生活一定显得神奇而美妙。所以我对利克和另外两人向我们投诚并不觉得奇怪。有时我觉得自己也想逃亡，最好是忘掉军队回到平常的日子。”她自嘲地笑着说，“把自己找回来。听我说，我从未试过那样。”

　　“你在想着天顶星人还是林凯？”瑞克挖苦她说。

　　她苦笑着，“我知道，自己是在做白日梦。我天生就是一个军人，而他憎恨军队。真是个交往的好开端，是吗？担自从我见到他后，我一直拿不定主意。他就像一个回来找我的幽灵。所有的一切：他的样子，他的反战演说，总让我觉得卡尔仍然还在身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难以言表，是吗？”

　　“谁知道呢？至于林凯，他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我身边有两个敌人：这身军装和明美。”她见到瑞克开始拉长着脸，于是向他道歉。

　　“如果你不想提及……”

　　“……哪天你把我灌醉了，我会把我们在飞船底舱里度过的美妙的两周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个好听众，瑞克。我不会对你说三道四。”

　　他摇着头，“或许下次吧。我被这些事弄得一团乱麻。就让她留在她表哥身边，就让她和他结婚吧，我才不在乎呢。我只想忘掉这一切，开始新的生活。要是在地球上，我至少还可以搬到别的城市或别的国家。可我们被困在这该死的船上，哪也去不了，就像一个在太空流浪的快乐大家庭。”

　　他再次望着丽莎，泪水在他眼里凝聚，但他的声音仍然在嘲笑自己，“这就像天地开初之时，数千个原始人在荒原里互相追逐，但每个人都选错了对象。”

　　丽莎笑了笑，又用手捂住了嘴。

　　“我想你会不会放弃得太早，瑞克。或许它需要一些时间。你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过她吗？”

　　瑞克耸耸肩，“我的行为已经表明了我的心意。”

　　“这不够。有时候这样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告诉她。否则她会蒙在鼓里，而林凯将把她抢走：当然，你得先不再悲天自悯……”

　　丽莎想起了克劳蒂娅也曾这样对她说过。

　　“我是这样的吗？你真的觉得我是这样？”他暗淡的目光捕捉到她的视线，探询着。

　　她缓缓地呼了一口气。

　　外面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又一次攻击！”丽莎从桌旁跃起，“你最好回基地去！我会销好这里，在自动路轨处和你会合。”

　　“别耽搁太久，”他从门外对她说，“珊米没法代替你的位置。”

　　“小心！”她向他喊道，但他已经跑开了。

　　“敌军格斗战机，”克劳蒂娅·格兰特说，“航向0－0－9，第三象限，看上去是同一支部队，舰长。”

　　格罗弗研究过数据后同意了她的评估。袭击麦克罗斯城的二十多架战斗囊和战机出现在危机评估系统里，正飘忽不定地从一个象限移到另一个象限，有时在追逐太空壁垒，有时又跑到它的前头。有理由相信，这群敌舰正是从太空堡垒上逃脱的那些敌军。而且根可能，格罗弗推测道，指挥它们的正是那个叫做“凯龙”的疯狂的天顶星军官，那三名投诚者不断提到过他的名字，有时把他称为“阴谋家”。实际上，利克认为被他干掉的战斗囊甚至比太空堡垒防御军干掉的还多。

　　“骷髅中队正在上升，准备起飞，舰长，”格罗弗听到珊米在丽莎的位置上报告说。他注意到她紧张地跺着敢脚，“柯克兰中队，”她继续道，“准备提供掩护。他们将从你的右侧经过。”

　　“是左舷，”克劳蒂娅纠正说，“他们从普罗米修斯号弹射升空。”

　　“噢。请做出修正，柯克兰。蓝队、蓝队，你们的代号是‘小男孩’，立即返回基地。嗯……嗯……该死！海因斯中校去哪了？我就快要疯了！”

　　“在你身后呐，珊米。”丽莎气喘吁吁地说。她飞快地向舰长敬礼：“对不起我来迟了，长官。”

　　“都交给你了。”珊米退出位置。

　　“估计五分钟后进行接触。”维妮莎说。

　　格罗弗抬头扫了一眼显示屏。无顶星人的战机依然保持在攻击后的位置。这群零散的战斗囊到底想干什么？

　　“看来是想作自杀式攻击，”克劳蒂娅说，“难道它们就没有什么好点的伎俩。”

　　丽莎转身对她说：“根据那些叛变者的说法，从现在起我不会让他们再靠近飞船。”她在频道里呼叫骷髅队长。“敌人三分钟后进入你的范围，上尉。”

　　“收到，”瑞克回答说，“我将用广域信号回它们的影像。”

　　“试着叫他们回家去，亨特上尉。”

　　通话器里传来瑞克的笑声，接着听到他响亮而又诚挚朝通讯频道里喊道：“回家去！”

　　丽莎不愿意错失奇迹的发生，她检查了一下显示屏。

　　“嗯，对不起，骷髅一号，你干得不错，不过它们不听你的。”

　　“知道了，中校。看来我们只好用他们惟一能理解的语言来交流了。”

　　丽莎的显示屏开始变亮；敌人的战机开火了。骷髅中队和其它机队正在与他们交战。雷达显示屏上代表战斗囊和VT战机的光点开始消失。

　　“永远不要说‘死亡’二字，瑞克。”她轻声朝通话器说。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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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有这样的竞赛存在，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桂冠投给凯龙——历史上最有名的罪人。他被多尔扎怀疑。被布所泰解除职务，被自己的部队背弃，而现在，则被地球人宣判。凯龙已经呈现偏执狂的征状，所有偏执狂患者的病症在他身上都能找到：迫害、浮夸、阴谋论。

　　                               ——罗林斯《夫顶星三臣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天顶星旗舰已经自我修复。一块难以察觉的绿色装甲覆盖了被太空堡垒右臂击穿的裂口——洛波特统治者在舰队的每一艘飞船上都装有这种特殊的设计。不知军纪上的漏洞又能否像这样轻易地被修补？布历泰想道。

　　此刻，他正在观察舱里踱着步子，如往常一样，他那位畸形的智囊以分析的眼光凝视着他。

　　事情起初相当顺利：他已经迫使地球人使用了所谓的“代达罗斯机动”，他们的“毁灭者”战机被全部消灭，而战斗囊部队也成功地渗入到太空堡垒内部。有迹象显示，在飞船内部的居民中心发生了规模激烈的战斗。地球人召回了所有战机来应付入侵，接着，在战术频道上的通讯显示，天顶星人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令布历泰和艾克西多惊讶的是，凯龙的“博图鲁”部队也渗透进了敌人内部。布历泰对地球人的投降越来越有信心。佐尔的“史的文化”很快将落入他的手里，而他，将会取得有史以来至高无上的荣誉。

　　接着，便传来了凯龙被击败的消息。

　　布历泰拒绝相信。

　　“这一定是洛波特统治者所说的终极力量，”艾克西多说。“传说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微缩人接触。据说他们拥有能将我们全部毁灭的秘密武器，我们应当将这片区域留给因维德人来收抬，这段日子以来，我一直活在恐惧之中，阁下。”

　　布历泰已经料到他会这样说；自从舰队从超空间跃出后，艾克西多就一直在他耳边引用这些传说。

　　“所以你认为我应当重视这些远古流传的警告，是吗？”

　　“或许，阁下。”

　　“那多尔扎领袖那边怎么办，艾克西多？我们怎么应付他？“

　　“问题不在于我们原本想怎么做，指挥官，”艾克西多算计着，“而在于我们将要怎么做。”

　　背叛使这场战争形势逆转。虽然布历泰尚未知晓具体细节，凯龙指挥官报告说他被迫惩罚了一些背叛的天顶星士兵，士兵们弃置了他们的战机，表示希望和微缩人一起生活。他们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袭击——凯龙说这些背叛与一个叫做“明美”的地球人有关。显然，按地球人的计算，这件完美的武器已经试验了至少一年时间。布历泰回忆起早些时候的情形：从太空堡垒传出的低频信号使艾克西多的三名间谍产生了混乱，稍后，地球人那种男女接触的风俗造成了困挠，再接下来，那几名间谍回来后变得行为古怪，还有地球人战斗记录的影片和死亡射线的实证。

　　他们已经解开了“史前文化”的秘密！

　　从太空堡垒里逃出来后，凯龙一直在追逐着一群潜在的背叛者，将他们一个个的处决，此时，他已经将部队重新集结起来，准备再次向太空堡垒发起自杀式攻击。

　　然而，布历泰却另有计划：挽回先前所犯的错误已经太迟，但或许他仍然可以利用这次的失败，阿申妮娅指挥官已经通知他，王牌飞行员米莉娅仍然在太空堡垒里。当然，她会处理这情况。背叛者将活不到对天顶星军队造成任何损害的那一天。至于凯龙和这少量落败的部队……

　　“命令凯龙停止攻击，”此时，布历泰对他的智囊说道，“我们要立即在军队中消除地球人的影响。”

　　艾克西多微微躬身：“然后呢，阁下？”

　　“审讯那些背叛者。你必须看看是否能终止地球人这种天然的影响力我们要找出办法摆脱他们的控制。”

　　“遵命，阁下。”

　　凯龙在目标视窗里瞄准了一架战斗囊。只需在它右上方轻轻扣动扳机，背叛者将在宇宙蒸发。不能让他们逃得太远，否则他们将会利用超空间跃迁失去踪影，他对自己说。所有地球人的同情者必颂被赶尽杀绝。当他举起手中的机炮正准备开火时，艾克西多在通讯频道上呼叫他。

　　他收到了布历泰的命令。

　　“将背叛者分离出来，全部拘禁？”凯龙向着通讯器嚷道，“艾克西多，你疯了吗？如果让他们跑了，后果如何你想过吗？”

　　“这是命令，指挥官。”

　　凯龙一拳砸在指挥舰的控制台上，“我们倒不如向地球人投降好了！”

　　“命令你的部队开展行动，指挥官。如果你违抗命令，布历泰大人已经授权我使用汽化弹。”

　　“那在船上的叛变者怎么办？”凯龙问道，“你知道他们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米莉娅会处置他们的，指挥宫。”

　　凯龙一时回不过神来，“米莉娅？米莉娅·帕丽诺在地球人的飞船上？！为什么没人告诉过我？”

　　“都是布历泰阁下的特权。”艾克西多冷冷地答道。

　　“呸！”

　　凯龙关上通话器。该来的总是要来，他对自己说。裂痕已经产生，他和布历泰迟早会成为对立的两方。一丝险恶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好吧，就让布历泰得到那些背叛者吧，那些人已经被洗脑，他们会像传染病一样将错误的观念扩展至整支舰队，而多尔扎将会收到报告。除掉了阿卓妮娅和布历泰，凯龙将权倾朝野。然后他将着手清除异已，不仅地球人，而且还要对付所有胆敢挑战天顶星权威的人。

　　变形战机和天顶星战舰迎面相遇，无声地在太空里展开了一场遭遇战，变形战机群在敌人逃跑的最后一刻倾泻出猛烈火力，无数的导弹在空中划出美妙的弧线。一个个爆炸火球照亮了夜晚的天空。在他们下方是地球漆黑的面孔，平静而安详。

　　骷髅一号稍微启动了制动引擎以减缓战机的速度，与此同时，机体腹部的推进器给它提供升力，让整个机身翻转过来。此时地球倒挂在端克的头上。大部分的战斗囊也高速后撤，但依然在开火还击。朱砂小队与蓝队的变形战机像赶鸭子般驱逐它们。敌人全军败退，并没有像丽莎所预料的那样进行自杀式攻击。

　　瑞克冲到两架战斗囊的射程距离里，前机炮猛烈地开火，但敌人没有和他纠缠，他们只是滚动着，红色的脚部推进器映入他的眼帘。

　　“不会是我眼花了吧？它们好像不愿开战。”红队长机通过战术频道呼叫。

　　“我同意你的看法，朱砂小队长机。”有人回应说。

　　“骷髅一号，我们要追击吗？”

　　“嗯，收到，朱砂小队长机，”瑞克说，“去看看他们耍什么花招。”

　　变形战机重新组成编队，跟在四散逃亡的战斗囊后面。瑞克首先注意到一艘军官级战斗囊。它似乎在瞄准自己的一个部下，将那架离群的战斗囊赶回到编队咀。瑞克扳下了加速推进器，朝它直冲过去。

　　他没法将那艘军官级战斗囊固定在十宁镜里，但可以在前方区域清楚地见到它。一定是同一架战斗囊！瑞克深信不疑：虽然没有任伺明显的标记——同样的陈旧、外表伤痕累累——但那个驾驶员似乎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他们的投诚者曾透露，那架战斗囊属于“凯龙”——一个他们最为惧怕的人。

　　瑞克注意到蓝队的两架变形战机正向军官级战斗囊靠近。但凯龙看穿了他们的意图，手中的机炮射出狂怒的风暴。那两架变形战机被持续的火力击中，在继而发生的爆炸中炸成碎片。

　　与此同时，瑞克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逮住这个可怕的敌人。由于受到那两架战机的影响，瑞克的猎物背对他，所有的炮口都指向前方。但在骷髅一号高速开火时，军官级战斗囊一个回旋，发现了瑞克。瑞克不顾一切地射出三枚导弹，但却被凯龙的脉冲光速击中了第一枚，继而引爆了第二、第三枚导弹。

　　形势突然逆转。现在战斗囊获得一个绝好的机会，它尾随着瑞克，轻易地占据了有利位置，准备发出致命的一击。然而就在这时，凯龙的弹药刚好耗尽。他只好放过瑞克，掉头加入那一群逃亡中的战斗囊部队。

　　“它们似乎溃不成军了，上尉=”朱砂小队队长说。

　　瑞克宽慰地叹了口气，“把你的部队撤回太空堡垒。”接着在通讯屏上呼叫麦克斯。

　　“扫描器显示他们的母舰就在我们前方，骼髅一号。”

　　“算了，麦克斯。不管怎样，看来他们决定要回家了。我们也回家吧。”

　　变形战机依次减速，开始掉转机头。此时，SDF－1已重新组合成战舰模式，正在地球向着太阳的一面等候着他们。

　　稍后，丽莎来到了格罗弗舰长的舱室。自从麦斯卓夫上校和卡洛弗上校退出听证会后，她一直在寻找阻止他们对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施加影响的办法。如果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推翻格罗弗的领导，那些投诚者的下场将难以预料。尽管船上每个人都知道，是利克和他的同伴将地球人的生活方式传播到敌人当中，从而造成了形势的逆转，但他们仍然可能会被遣返回天顶星舰队。他们声称有十个左右的微缩士兵还躲藏在船上。如果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拒绝，或许这十名士兵会采取破坏行动，自从上次和父亲会面之后，父亲的态度虽然有了明显转变，但根据这些最新的形势发展和人类与天顶星人同出一源的科学证据，父亲应该会以开明的态度接受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格罗弗。

　　“你知道我是对的，长官。我们同意收留那些叛变者，使这场战争发生了逆转。我们应当保护他们接受我们的价值观的愿望。如果我不回地球替他们争取，或许他们会被命令遣返。”

　　在听她诉说时，格罗弗一直背着身。此时，他转过身，视线离开侧舷观察窗外的星空，脸上带着怀疑，

　　“我们和委员会的交涉至今不能令人满意。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说服他们？”

　　“我并没有保证一定成功，舰长。但我们有一些新的有力证摒，假设我能让父亲支持我们……”

　　“那是个很大的假设，丽莎。”

　　“除此之外，朗博士的实验结论直该足以让委员会重新谈判。天顶星人与地球人同出一源。他们很可能是我们失散以久的亲兄弟。如果那还不足以引起重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说服他们。”

　　“你已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了。”

　　“是的，长官，在听证会后，我才意识到你所说的话——你说不再让委员会对这艘飞船指手划脚——但我不愿见到事情朝这个方向发展。不管平民对当局有多不满，在那次攻击之后，太空堡垒永远不会再像以往一样了。他们必须要返回地球。重新安顿下来。我们还能怎么做？在宇宙中搜寻另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如果我们仍然还有跃迁推进器的话，或许还有可能，但以我们现在所能达到的速度……这些您都早知道，舰长。”

　　格罗弗轻轻挥了挥手，示意会面结束，“你说出来是对的。我需要经常提醒自己。”

　　丽莎在他的桌角停下脚步，“我们一直都很幸运。但这还能持续多久？即使天顶星人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也会一点点地将我们消灭。我们的资源并不是无穷无尽的。谁都清楚，我们的防御力量也是有限的。不管委员会怎么宣布——不管他们怎样威吓我们——这艘飞船都不能成为牺牲品。我们是天顶星舰队和地球之间的惟一屏障。”丽莎靠近舷窗，望着外面的点点星光，“他们在那儿有超过一百万艘的战舰！我们没有与之相遇是因为我们太幸运了，而他们又太愚蠢了。然而，甚至在最走运的时候，运气有时也会不可思泌地掉转方向。我们必须和委员会以及天顶星人达成坼议。我认为叛变者的出现是这个进程的第一步，而他们都接受了。或许我们已经完成了作为收容所的角色，但我深信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在麦斯卓夫和卡洛弗蒙蔽他之前，我必须要先把父亲拉过来。”

　　格罗弗拇着自己的胡子+“这可能有点风险，丽莎。”

　　“为什么，长官？”

　　“因为你父亲希望你离开这艘飞船。而如果我们现在失去了你……”

　　她朝他微笑着，“您还有珊米，舰长。她可以应付得来！”

　　格罗弗哼了一声，“珊米或许有天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执行官，但是她缺乏你那种对太空堡垒的全面了解。这里不能没有你，丽莎。”

　　“谢谢你，长官，”她垂下眼硷，“但是这场战争必须要终止，让我试试吧，舰长、我保证不让父亲阻止我回来。”

　　格罗弗点点头，长长地呼了口气，“好吧，我同意了。但在你决定违反委员会的任何命令之前要小心行事。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丽莎。”

　　她笔直立正向他敬礼，“我今晚就拟定一份联合报告，明天一早把方案交给您。”

　　格罗弗挺直身子，向她伸出手，“尽快出发。”

　　当她离开舰长的舱室时，丽莎已经开始构思她的报告，脑子里打着腹稿，考虑着用什么语气和方式与父亲变淡。她沉醉在这个过程中，直到快走到舰桥时才意识到自己原本要回宿舍。她掉过头，又开始全神贯注于另一个想法：她很可能无法再回到太空堡垒。格罗弗舰长是对的；父亲希望她离开SDF－1号，这次他会利用这个机会提出理求——特别是听到她所带来的消息后。她几乎可以听到他在说：什么？外星人登上了太空堡垒！而、而且格罗弗还同意给他们政治疵护？还、还有你期待我允许你返回那艘愚蠢的飞船？！

　　这让她想到了一连串的“最后”：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走在这条走廊里，最后一次在船上的宿舍入睡，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战友——克劳蒂娅，珊米，琪姆。维妮莎……还有瑞克。如果瑞克知道她将离开，他会说些什么？

　　假如丽莎刚才直接走向升降机，她本可以有机会直接问他，因为在她到达之前，瑞克上尉刚刚离开，而且这可能会带给地双重惊喜，因为瑞克正打算邀请她共进晚餐。


第五部 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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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场世界大战席卷全球。没有人盼望这场战争，但战争的到来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大部分地区，这场战争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但在1999年，形势相当明朗了，一场全球核子战争呼之欲出。理论上，没有一个疯子会这幺干，然而战争似乎拥有了生命，它自行作出了决定。

　　人类等待着毁灭的降临——每个人都知道这场战争的结局将是什么：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月球和火星上的殖民地，以及太空轨道上的无数空间站——就像一个恶毒的诅咒应验了。

　　一艘毁坏的飞船——人们后来称之为“太空堡垒”，它是一名垂死的外星人佐尔的杰作——出现在地球上的天空里。它坠落在太平洋上一个叫做麦克罗斯的小岛。它造成的浩劫超过了任何战争：惨重的人命伤亡、巨大的自然灾害。人类被迫中止争斗，开始重新审视自身。

　　佐尔曾为邪恶的“洛波特统治者”效力，但他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并且把“史前文化”的秘密——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隐藏在飞船里。“洛波特统治者”迫切需要获得这个秘密，不仅为了征服宇宙，而且为了保护自己免遭野蛮的因维德人的报复，这个种族曾发誓要摧毁他们。

　　于是，这场星际间的冲突便突然集中到曾经无足轻重的地球身上。

　　太空堡垒是人类第一次接触自己知识范畴以外的事物。地球的领袖们很快便认识到这艘毁坏的SDF－1可以修复，以此为核心，将纷争的人类团结在一起。

　　一个持续十年的计划开始实施，全球的精英都被动员起来。但在SDF－1准备再次升空，保卫人类免遭外星人攻击的那一天，灾难再次降临。天顶星人——“洛波特统治者”以克隆技术创造的巨人种族——为了夺回SDF－1，向地球发动猛烈进攻。

　　SDF－1上绝望的机组成员试图通过超空间跃迁避开攻击，不幸的是，由于计算错误，飞船远远偏离了原定目标：SDF－1和麦克罗斯岛的大部分居民突然被传送到冥王星轨道以外。

　　于是，一场漫长而危险的回家之旅展开了。SDF－1为生存而战，躲避着天顶星舰队的一次次追踪。一年之后，他们回到了地球，但船上的乘客却发现故乡并不欢迎他们。地球的统治阶层认为SDF－1过于危险，将给地球带来灾难；更重要的是，会动摇也们的统治地位。

　　天顶星人巷土重来，又一次发起攻击，给地球带来了可怕的伤亡。地球的统治阶层更加坚定了将SDF－1拒之门外的决心，尽管它是惟一能抵抗外星人入侵的力量。

　　太空堡垒只好被迫流浪太空，船上的军队和难民竭尽全力维持自己的生存。天顶星人继续策划新的战争计划，决意俘获SDF－1，夺回“史前文化”的秘密。

　　外星人向飞船派遣了间谍，他们将五六十英尺的身高微缩到人类体型。然而，这些间谍在目睹地球人多姿多彩的生活，尤其是听到明美——船上的超级明星和偶像——的歌声后，他们受到了奇怪的影响，体内被压抑良久的感情突然苏醒。

　　返回自己舰队后，这几名间谍的传奇故事和从SDF－1上带回来的纪念品使十多名天顶星士兵对地球人的生活产生了向往，他们决定向地球人投诚。

　　而在SDF－1上，却上演了一场情感风波。瑞克·亨特上尉，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飞行员，在爱上明美的同时，又被飞船的大副丽莎·海因斯指挥官所吸引，感情上摇摆不定。

　　这种三角关系组成了人类爱恨缠绵的核心，人类的这些感情使以克隆方式繁殖后代的天顶星人产生了混乱。

　　但是不管怎样，天顶星人的攻击势在必行。他们聚集了几百万艘战舰，势要将人类完全消灭，即使失去SDF－1上“史前文化”的秘密也在所不惜。

　　布历泰，侵略者的指挥官，则被迫周旋于两名反对他的部下之间：阿阜卓妮娅，女战斗指挥官；阴谋家凯龙，狂热的战争魔鬼。

　　不过，这场“洛波特战争”的复杂性已远远超出了他们——天顶星人和地球人——的任何想像。

　　                                   ——拉兹洛·赞德博士《地狱里的地球：洛波特战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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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种情绪与日惧增。我想麦克斯就是当中最显著的例子，他是最出色的VT飞行员，受到许多渴望成为王牌机师的飞行员的崇拜。

　　当他完成任务返航后，战机维护人员总是在机身的一侧印上他最新的战绩。但在我们这些见惯战争风暴的人看来，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预备室、宿舍和军官俱乐部里再也见不到他的嬉笑、庆贺。他仍然是战绩排行榜上的冠军，但显然，他的态度正在转变。

　                     　 ——摘自海军上将瑞克·亨特的飞行日志·修订版





　　“个子没从前那么大了，是不是，你这个外星怪胎？”那个太块头骂道，粗大的拳头在他脸前挥舞着。

　　是的，他不再高大。卡利塔曾是一名四十多英尺高的天顶星士兵。他在“洛波特战争”中向地球人投诚，并且微缩成人类的体型。此时的他只是一名中等身材、略显消瘦的普通人，面对的却是一个想把他打得脑袋开花的家伙。

　　卡利塔还是天顶星人的时候就不擅长打斗；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史前文化”遗留下来的“微缩舱”，他就是通过这个设备微缩的。局面好像没什么希望。三个家伙围住他，拳头举起，远处街灯朦胧的微光照亮了他们脸上的仇恨。

　　他想避开，但他们的动作实在太快。个子最大的那家伙抓住他，将他往墙上撞去。卡利塔跌倒在地，晕头转向，后脑勺上渗出了血珠。

　　他埋怨自己不当心。饭店里一时失言泄露了他的来历，不然的话，没有人能把他莉SDF－1上其他居民区别开来。

　　但也不能怪他。太空堡垒中的奇妙生活足以他任何一个灭顶星人失去戒备。地球人重建了他们的城市，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分男女，不分老少，过着一种可以自由表达感情的生活。而且，他们当中还存在一种神奇的力量，叫“爱”。

　　天顶旱人一出生便受到斯巴达式的教育，接受的是残忍好战的文化传统，异性之间严禁接触。这里的一切足以使任何一个天顶星人迷失自己。所以卡利塔才铸成大错。他走进了“小白龙”饭店，盼望能在这里偷偷瞧上明美一眼。说漏了嘴时白己还懵然不觉。他说自己在天顶星战舰上第一次见到明美的照片后，就对她充满爱慕。话音才落，三张愤怒的面孔围便了上来。他转身就走，但他们跟了上来。

　　在这场战争中，飞船上的每个人都至少失去了一位好友或至亲。天顶星人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他们的损失远大于SDF－1，这并设有阻止卡利塔和其他叛逃者渴望在以前的仇敌中开始新的生恬。船上大部分居民至少能够容忍这些叛逃者，有些人甚至喜欢他们。他们中的三个—那三名天顶星前特工——甚至交上了人类女朋友。但他应该知道，不是所有地球人都有同样看法。

　　三个家伙朝他逼近。

　　其中一人向他一脚踢来，卡利塔头晕眼花，被踢个正着。极度的恐慌让他的感官麻木了，这一脚并没有带来强烈的痛楚。他迷迷糊糊地想着肋骨不知断了没有。断不断的现在好像不重要了，

　　看来他的攻击者非安置他于死地不可。他们不知自己选中的是个最赢弱的天顶星人。要是换了另一个，他们恐怕还得大费周折。

　　另一人抬起沉重的工作靴，再次向忙利塔踢去。卡利塔闭上双眼，等着这一下重击。突然间，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砰的一声，重物倒地。他睁开眼睛。

　　他抬起头，看到一名攻击者倒在地上，另外两人正向来打抱不平的人转过身去。

　　麦克斯·斯特林长得并不像个王牌飞行员。这名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飞行天才身材修长，戴着一副装有近视镜片的蓝色飞行眼镜，头发染成现在最流行的宝蓝色。

　　这位年轻的太空堡垒防御军传奇人物看上去相当温和，甚至有点文弱。在千钧一发之际，麦克斯·斯特林挺身而出，无与伦比的格斗技巧看得则几个地球人和卡利塔眼花缭乱。不过，格l斗并段有抹掉他、生惧来的谦融和文静。

　　“别打了。”麦克斯半静地对攻击者说。

　　躺在地上的那家伙愤怒地摇若头。麦克斯从另两人中间穿过，走到卡利塔身边蹲下，把手递给他。

　　卡利塔离开小白龙饭店时，明美的琳娜婶婶见三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跟在后面。她花了几分钟才找到麦克斯。现在，麦克斯朝他道：“真抱歉，我来迟了。”

　　这个一脸书卷气、保持着空战中击落敌机最高纪录的王牌飞行员向天顶星人伸出手，“感觉如何？自己能站起来吗？”

　　被麦克斯打倒在地的家伙爬起来，两眼瞪者麦克斯的军服，“给你两秒钟时间滚一边去，黄毛小子。”

　　麦克斯站起来，转过身，让卡利塔倚坐在墙边，他摘下眼镜，扔到卡利塔虚弱的手里。

　　“看来少不了打一场了。不知你们看没看新闻，有一件事咱们显俨清楚：这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放我们走．还是想怎样？”

　　这几人当然不肯善罢休。他们看着卡利塔，很自然地想到，我们能打倒他！现在只不过多了一个脸色苍白、样子一点也不吓人的麦克斯，他们的估计和刚才一样：我们也能打倒他。不费吹灰之力，

　　麦克斯没有迟疑，他避开了一下缓慢但强有力的攻击，手肘一顶，击中了第一个袭击者的鼻子。第二个袭击者是个身材魁梧的大家伙，他用尽全身气力，向麦克斯击出一个钩拳，麦克斯却突然消失。他像幽灵一样闪开攻击，飞起一脚，结结实实踢在那个大家伙的鼻子上，血花四溅，那家伙踉踉跄跄挪到一边。

　　这里地方狭窄，而麦克斯惯用的格斗招式需要较大空间。不过这次没多大关系，他不想走远，也不想任由卡利塔待在这里失击保护。

第三个袭击者较为年轻、瘦削，但速度却比另外两人快。他从后面向麦克斯挥舞双拳。麦克斯低头避过，猛地一拽，将他拖倒在地，然后一个转身，后背刚好对准第一个袭击者，手肘猛地向后击出。

　　那人一声惨叫，双手捂着上腹，弯下身来。麦克斯缩回拳头打在他的脸上。跟着个倒踢，狠狠踹在另一个家伙肚子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应和速度绝对可以使他济身于格斗高手之列。

　　卡利塔费力地站起来，“住手！”

　　三名攻击者备受重创，但格斗才刚刚开始。麦克斯·斯特林甚至连气都没喘。

　　“不要再打了。”卡利塔吃力地喊道，双手扶在墙上。“难道我们还没打够吗？”

第一个男人擦去红肿的嘴唇上的血迹，打量着麦克斯。他头朝卡利塔一摆，道：“他和他的族人杀了我儿子。我才不管你——”

　　“看看这里。”麦克斯平静地说。他一亮制服上的RDF徽章——一颗两边弯曲的钻石，犹如一架小型战机。“你以为我不明白吗？但听我说：他已经脱离了战争，就像你我都想做的那样。

　　“除非我们忘却这场该死的战争，否则我们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算了吧，好吗？不行的话，来吧：我们在这里作个了结。”

第一个男人想再次冲上去，另两人抓住他的双肩。年纪稍轻的那人说道．“算了——只是暂时到此为止。”

　　麦克斯扶着卡利塔，三人退到一旁让他们走过。麦克斯和受伤的卡利塔从一名袭击者当中通过时，形势再对亵张起来。其中一个家伙变换着重心，似乎想改变主意。

　　他想了一下，最后还是留在原地，他说道：“那你又怎么样，飞行员？你还要去和他们作战，不是吗？只要有可能，你还会杀死他们，是吗？”

　　麦克斯知道卡利塔正望着他．但他还是答道：“没错。或许我会杀死他们．或许他们会杀死我，谁知道呢？”

　　麦克斯将卡利塔塞进出租车，让司机把他送回分配给叛逃者的临时住所。他没有时间送卡利塔回去，怕耽误任务。

　　等候另一辆出租车时，麦克斯环视着四周重建的麦克罗斯域。头顶上，视像仿真系统已经虚拟出地球上的夜空，遮闭了上方深处的合金天花板。

　　麦克斯和SDF－1上的其他居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真实的风景了。他在挑战命运，在多场战斗中奇迹般生存下来。视像仿真系统虚拟的风景虽然不错，但是他仍希望有生之年再次见到地球上真实的天空、山峦和大海。

　　SDF－1的另一处，两名女士正乘坐电梯下降到机舱甲板，她们不安地沉默者，盯着电梯内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

　　很多人觉得丽莎·海因斯中校，飞船大副，总是难以亲近。但克劳蒂娅上尉成为她的密友——可能也是丽莎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已经很多年了。不过现在，她抱起双臂，避开丽莎的视线。丽莎也刻意躲开她的目光。

　　丽莎试图让气氛活跃起来，“哎，我又要走了。打另一场小战役，对手是那批大官们。”

　　这个比喻十分贴切。之前的努力既没有说服UEDC（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开始与天顶星入侵者进行和平谈判，也没有让他们同意SDF－1和逃亡的平民重回家园，丽莎自愿再次尝试，她将把刚刚出现的惊人证据带给她的父亲——海因斯海军上将，尽量向他施加压力，让他重拾理性，并说服UEDC的其它成员。

　　克劳蒂娅抬起头。她们俩是奇怪的一对：克劳蒂娅身材高挑，一幅异国情调的面孔，她比丽莎年长几岁，肌肤黝黑光滑。而丽莎则显得苗条、睑色苍白，粗看之下显得普普通通。

　　克劳蒂娅想挤出一丝微笑，一只手摸了摸自己束得紧紧的棕色卷发。“我也不知道跟你说这些有没有用，但真的，你不要老是一脸严肃。姑娘，你那副模样呀，就像坐在沉船上的船长，发现自己的豪华大班椅没有了，屁股下面只有艘破救生艇。你这个死板样子，很难改变别人的观念，到头来人家只会再说一个‘不’字。”

　　哪里会只有一个“不”字。一旦她到达巨大无比的UEDC总部，海因斯上将不会让他惟一的女儿离开地球，返回SDF－1和天顶星人无休无止的攻击中。克劳蒂娅和丽莎都没有提到她们可能永远都不能见到对方了。

　　“是的，我想是这样。”丽莎说道。电梯门打开，噪音和热浪一涌而入。

　　两位女上走出电梯，来到一个充满刺眼的工作灯光的世界。战斗机和其它飞船到处停放，挤得满满当当，机翼和副翼折叠起来，更有效地利用空间。

　　维修组的技术人员正围着在最近一场战斗中受损的变形战机，军械组则正为下次巡逻和侦察飞行的战机准备弹药。SDF－1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变形战机。但如果缺乏不间断地维护，这些战机将发挥不了作用。为它们维修、服务和装弹的男女军人时刻忙个不停，其他人则冒着生命危险在甲板上的弹射组里忙碌。

　　焊接的火花四下飞溅，弹药装载伺服系统发出阵阵悲鸣，将导弹和航空弹药安装就位。克劳蒂娅不得不提高嗓音，让别人能够听到，“你把这次旅行的事告诉瑞克了吗，还是忙得顾不上找他？”

　　忙碌不是借口，她们俩心里都清楚。丽莎断定自己对瑞克的爱是一厢情愿。长期离开SDF－1执行这样一项重要任务，这几乎等于永远放弃了改变现状、让瑞克爱上自己的机会。

　　“我想我会在穿梭机上给他打电话。”她说。

　　克劳蒂娅极力抑制自己才没有冲口而出：丽莎，别再胆怯了！丽莎当然不是胆小鬼，她有一大堆战斗勋章可以证明。面对这些勋章勋标，每一位前线军官都会肃然起敬。但只要说到感情，这位SDF－1上能力过人的大副却似乎总想躲躲藏藏。

　　穿梭机到达飞行升降台的气锁附近——升降台将把它送上飞行甲板。丽莎希望她带去的证据会说服海因斯上将和UEDC的其他成员，那些东西已经送上了穿梭机。机长正在做起飞前的最后检测。

　　“穿梭机即将完成发射准备，舰长。”一名女技术军官汇报，“十分钟后发射。”

　　亨利·格罗弗舰长穿过舰桥，向另外几个显示屏瞥了一眼，捋着浓密的朝须，“我们的区域内有没有天顶星人的活动迹象？”他的声音里依然有一丝从俄罗斯母语带来的口音。

　　维妮莎迅速回答，“绝对没有任何接触，一点迹象也没有。”

　　硕大无匹的天顶星舰队依然在太空堡垒周围游弋，不时前来攻击，但投入的兵力不是很多。由于投诚者提供的信息，人们刚刚开始叫白了原因所在。

　　“一点也没有？”格罗弗再次问道，来叫看看显示屏和读出器，“唔，我希望这不是意味着他们在准备另一次攻击。”他转过穿着高领军装的高大挺拔的身躯，朝指挥椅踱去，帽情低低压在眉头。他紧紧地咬着牙齿间冷冰冰的楠木空烟斗，“我不太乐观，有点不对劲……”

　　丽莎是他最倚仗的大副，对他来说，她就像女儿一样。他用尽全部理科的力量，加上肩负的重大职责，这才说服自己她是这次任务的合理人选。

　　配属在附近岗位上的技术军士向琪姆·扬转过身。她认识琪姆，琪姆和舰桥上的另外两名女技术军官——珊米和维妮莎——被称为“黄金三人组”，她们也属于格罗弗、丽莎·海因斯和克劳蒂娅·格兰特组成的这个大家庭。

　　“琪姆，舰长通常会为这样的情况……担心吗？”

　　琪姆长着一副娃娃脸，剪着一头黑色短发，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她低声说，“大多数时候他是个铁石心肠，但他担心丽莎，嗯，还有珊米。”

　　珊米·波特，“黄金三人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刚刚二十出头，长着一头深棕色卷发，精力充沛。她不知害怕为何物，不过还不太老练。她尽职尽责，而且聪明过人，但有时显得过于冲动。

　　丽莎离开后许多工作必须有所变动，珊米接管了很多从前由丽莎和克劳蒂娅负责的调度工作。

　　“黄队，请在接收任务数据前到达预定位置。”她在通讯频道上向一队攻击战机下边命令。这些如远古巨兽般的“洛波特技术”战斗机械属于飞船的防御力量。“亚瑟王神剑”、“角斗士”和“袭击者x”型战机就像装甲武士和步行战车的混合体。它们是防卫飞船的部队，变形战机则进入太空执行任务。

　　格罗弗在她旁边俯下身子，检查她的工作，“一切都正常吗？没问题吧，我希望。”

　　珊米猛地转过身，“舰长，请别干扰我！我得在积压起来之前把这些通讯处理好！”她回过身，向船身四周的固定武器系统下达指令，确保炮塔和导弹群保持戒备，所有的内部数据和情况报告得到及时更新。

　　格罗弗直起腰，再次咬紧嘴里的烟斗，“真抱歉。我并不想打扰你。”

　　琪姆和维妮莎朝他做个鬼脸．几乎难以察觉地点点头，让他知道珊米已经熟悉了这些工作。

　　格罗弗早就接受了珊米偶尔出言不逊，她对工作全力以赴，小小的不礼貌不过是工作热情的附带品罢了。有时，她让他想起一只小小的、不能开玩笑的牧羊犬。

　　格罗弗想了一会“黄金三人组”。在上帝的作弄下，这三人遇到了最早投诚的三名天顶星间谍——利克、康达和布郎，他们开始约会，坠入了情网。

　　个人生活和军队职责之间的界线变得难以分清。这些天顶星人似乎挺讨人喜欢，但仍然有报告说投诚者和一些SDF一1居民之间出现了摩擦。格罗弗在替“黄金三人组”担忧，同时也为天顶星人担忧——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这两个种族以前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

　　除此之外，他对她们还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和责任。如果他在战斗中没有竭尽全力保护这些指挥部的姑娘们免遭毁灭，他的良心便会产生一种愧疚之感。

　　“穿梭机护航机队，准备起飞，五分钟。”珊米朝控制台弯下腰。她转过来对着格罗弗。

　　“穿梭机准备好了，长官，丽莎将在四分五十秒后出发。”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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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里有句老话，游手好闭的人不会出现在魔鬼的工场里。

　　事实上，正是那种没事找事、搬弄权谋、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才造成了最大的麻烦。对这点仍有怀疑的人最好想想当凯龙焦躁不安时会发生什幺事。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麦克斯·斯特林左臂夹着飞行头盔，穿过忙乱的机舱甲板，听到珊米的声音在PA系统（公众广播系统）里回响，“珊米暂时代理丽莎的位置。”他说道。

　　走在他身边的是骷髅中队的补充飞行员埃尔金斯下士，他刚从野狼中队调来，以填补骷髅中队上一次和天顶星人激战后损失的兵员。埃尔金斯道：“我希望她保持冷静。上次她居然让我围着雷达天线绕‘8’字飞行。”

　　麦克斯哈哈太笑，随即便把这个笑话抛到脑后，注意力转向别的东西，“嘿。”

　　埃尔金斯顺着麦克斯的视线看去：几个技术人员正将一架原型战机缓缓移出，每个变形战机的飞行员都听说过它的传闻。它很像传统的变形战机，有光滑的流线型机身，但机翼枢轴上安装了两个附增的舱体。

　　传统的变形战机原本就是一项奇迹。十二年前，这艘外星人建造的战斗堡垒坠落到地球上，人类修复了它的残骸，变形战机就是人类在其中学习到的“洛波特技术”的最高应用。若把SDF－1威力无比的主炮当作它的牙齿，邶么变形战机便可算它的利爪。这架原型战机代表了下一代高性能、火力强大的新机型。

　　“那东西不会是用于辅助飞行的吧？”麦克斯嘀咕着。他希望它能成功通过试飞。任何一点对敌优势都是人类极度需要的，

　　“这玩意儿。不管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给我，我都会欣然接受。”埃尔金斯说，“好了，上天后小心点，麦克斯，再见。”

　　在穿梭机的舱口，丽莎道：“可能带来麻烦的问题我已经记下了。”

　　“别为工作上的事操心。”克劳蒂娅对她说。她把手放在丽莎肩上，“几天后我要看着你回来，好吗？”

　　丽莎尽量挤出一丝笑容。对比姐妹更亲的人能说些什么？“希望如此。这里就交给你了。”

　　一个地面工作人员吹了声口哨，丽莎踏进穿梭机。

　　活动登机梯从穿梭机旁驶开。克劳蒂娅举手朝丽莎敬礼，这么久以来她还是第一次这样做，两人都忘记了上一次敬礼是什么时候。

　　丽莎潇洒地回了个礼。圆形舱口自动滑上，露出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徽记。

　　机上没有别的乘客。自从UEDC决定把上空堡垒当作诱饵，将天顶星人引离地球之后，与地球的联络就已经完全中断。除了身边几叠机密文件外，她个人独享乘客机舱。

　　丽莎在机舱最前面找了个靠近通讯控制台的座位，向一个从旁边经过的机组人员问道：“这是机要线路吗？”

　　“是的，长官现在是联络的最好时机。等我们出到外面后，还不知会有什么干扰呢。”

　　“好，帮我接通。”

　　他正在麦克罗斯城一条僻静的小道上徘徊，这时广播里传出呼叫，“重复：瑞克·亨特上尉，有电话找您。”

　　他呆了一会，甚至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穿着便服在街上闲逛让他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几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穿上军服和飞行服以外的衣服。他已经思索了很久，想把事情理清，认清自己的感情，面对现实。

　　他走进一间随处可见的黄色电话亭，验证身份。打来的电话带有加密信号，机器解码时瑞克朝四周看了看，确保没人在旁边偷听。

　　周围的人群匆匆而过，对这个站在电话亭边的结实的黑头发小伙子看都不看一眼。他毫不介意。他需要放松几个小时，暂时卸下骷髅队长的职务——或者说，肩上的重担。

　　两年前第一次来到太空堡垒时，他还是个自以为是的老百姓，几乎是被罗伊·福克硬拉进军队的，这位克劳蒂娅·格兰特的爱人就像他的大哥一样。瑞克·亨特经历的空中格斗多得连自己也无法记清，他给阵亡机师的亲属写过无数吊唁信，参加过无数葬礼，包括罗伊·福克的葬礼。这一切，他一直强迫自己不去回忆，他惟一想做的，就是让它们从脑海里消失。

　　他今年还不到二十一岁。

　　通讯线路已经接通。“瑞克？我是丽莎。”

　　他感到好像有人看着自己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丽莎和明美，明美和丽莎。脑海中，他对这两个女孩的情感纠缠在一起，仿佛一场情感飓风，他无法作出分析、作出决择。

　　“有什么事要帮忙吗？”糟糕，错了。话刚出口他就懊悔不已，但已经太迟了。

　　“只是想让你知道，瑞克，我正离开SDF－1。我要前往地球，迫使他们终止这场战争。”

　　他再次飞快地向四周望了望，确保没有平民在旁边。太空堡垒内的局势已经够动荡的，不需要新的谣言和总是落空的期待。

　　他突然感到一阵空虚：她正在离开！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这是绝密。瑞克，我可能不能回来了。”丽莎捧着话筒，悲伤地望着它。

　　穿梭机进入升降平台，正朝飞行甲板上升。麦克斯·斯特林的变形战机停在旁边。

　　“所以……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她犹豫着。哎，说出来吧！克劳蒂娅的声音似乎朝她叫喊，但她做不到。

　　“我想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和你一起共事我感到很荣幸。”丽莎终于换了话题。“你那份有关我们被囚禁在外星人总部的报告将是我汇报的重点……”

　　“你在说什么呀，丽莎？”片刻之前还遮蔽在眼前的黑暗，现在已经清晰透亮，“我不在乎什么报告不报告．我只想你回到这里！”

　　告诉他！说出来！但她役有理会心中的呼喊，她无法面对被拒绝的风险。他爱的是光彩照人的超级明星——明美，而明美也很关心他。谁能和她竞争啊？

　　她发现自己说道：“请照看那几个天顶星投诚者，瑞克。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时还转不过弯子来，那些外星人很危险。”

　　圆桶状的穿梭机已经到达飞行甲板，弹射组军士正在作发射准备，接线组的人已经退场，穿梭机后面的甲板上升起了射流导流槽。旁边麦克斯的变形战机展开双翼，升起它的垂直尾翼。

　　丽莎轻轻握住话筒，“我们正在起飞。再见了，再次谢谢你。”

　　“什么？等等！”但通讯已经切断。

　　他冲上观察甲板，刚刚能看到远处一簇微小的亮点，接着使消失在无尽的黑暗里。

　　“穿梭机和护航机队已按计划升空。”维妮莎平静地对格罗弗说。事实上，谁也没有说过要对丽莎的航程进行全程监控，但也没有人提出反对，舰桥上的“黄金三人组”密切注视着穿梭机的状态。

　　克劳蒂娅回到工作位置。和舰桥上所有人一样，她非常留意声音里的细微变化，所以当维妮莎突然清晰地喊道，“舰长！”克劳蒂娅听出了声音里的紧急，心脏不由得抽搐了一下。

　　“天顶星舰队在重新调整队形。他们试图拦截，正向穿梭机接近。”

　　格罗弗抬头观察战况显示屏和危险评估器。克劳蒂娅一边盯着控制面板，一边瞧着格罗弗。

　　他的声音异常平静。虽然战斗圃冱，他仍然宁静沉着。“命令他们视情形采取规避行动，如果有可能，让他们返回SDF－1。”

　　克劳蒂娅几乎忍不住请求派出增援部队，但她和每个人一样，都看到了显示屏上的局势。更多的天顶星战舰正在移动，显然要切断穿梭机返回太空堡垒的后路。SDF－1已受到重创、严重缺员，不能冒险派出一队变形战机去拯救穿梭机和它的护航部队。

　　不管处于死亡威胁下的是谁。

　　尖厉的警报声将丽莎从诅丧中振作起来。

　　穿梭机的驾驶员宣布：“敌军飞船正在接近。各就各位，封闭乘客机舱。”

　　机舱内响起沉重的物件摩擦的声音，几块防护装甲自动滑出，将丽莎的座位封得严严实实。她冷静地取过公文包，一同塞进这个蚕茧似的金属罩里甲。穿梭机骤然加速，将她紧紧压在座位的垫子上。

　　麦克斯·斯特林几乎是以和善的态对儆受了警报。战机飞行员的光荣传统依然牢记在心，死亡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失去冷静却是不可接受的。

　　“敌人接近，六点钟方向。”他的声音甚至比大多数人谈论天气时更加平静。“以‘伽马’队形散开，长机和僚机不要分开。”

　　其它战机答复后纷纷开始行动。麦克斯本想给丽莎打打气，但密封的装甲已经隔断了任何通讯。

　　他离开机群，进入自己的位置。变形战机的机动是以空气动力学为原理，这在没有空气和重力的太空里显得有点奇怪。飞行员们均来自海军航空兵，他们的思维一时还未转变过来，而思维控制正是“洛波特技术”的半个关键。不过，虽然基于空气动力学的机动会浪费能源，但“洛波特技术”却保证有充足的能量供他们挥霍。

　　麦克斯希望这是一次佯攻。像格罗弗和其他人一样，他已经注意到敌人的营垒里存在两个对立的——或者说分裂的——派系。其中一方玩的是等待战术，决心要完整地俘获SDF－1。至于他们为什么那么想要SDF－1，人类迄今为止还不清楚。那些叛逃过来的低级士兵无权知晓战略上的情报．他们也不能提供详细信息。

　　另一方则显得轻率、难以预测。几乎可以说丧失了理性。他们猛攻太空堡垒，目的显然是要摧毁它，不考虑任何后果。目前已经得知，对此负责的敌军指挥官甚至连所有天顶星士兵部畏之如虎——“阴谋家”凯龙。

　　“指挥官，目标已经改变航线，”一名战斗囊飞行员道，屏幕上的光线照亮了他的战斗装甲。

　　“地球人的护航机队正重新布防，准备中途拦截。”

　　约摸二十多架战斗囊组成了攻击编队——加农机炮倒刺般从巨大的卵形身躯伸出，突出在关节反转的足肢上，使它们看上去有如无头的鸵鸟，大多数敌机可称“火力较弱”，但军官级战斗囊装备有威力强劲的重型机炮。

　　率领他们的正是“阴谋家”——凯龙。

　　凯龙和大多数战争狂人截然不同。他几乎违背了所有天顶星传统——天顶星人一般衣着扑素，厌恶夸张的举止风格——凯龙却是个对衣饰极其讲究的“纨绮子弟”，倘若天顶星人词汇里有这个词的话。

　　他在座舱内凝观着显示屏，心中满怀杀机。从外表看他相当年轻，面容英俊、恶毒。他已收到命令，严禁攻击SDF－1，违令者格杀勿论。不过，命令里却没说不许碰那支有趣的护航机队。

　　至今，那些卑微的地球人给他带来的耻辱已经有四次了。每一次被击败，他的仇恨就以几何级数暴长，一看见地球人的堕落生活，怒火就在心中熊熊燃烧：男人和女人混在一起．异性之间居然可以相互接触，消磨双方的意志，他们还有一种被称作“诱惑”的行为，它对天顶星人来说仍然是个谜。男女地球人结成伴侣，这种关系有时甚至终生不变，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种凯龙刚刚开始觉察的感情冲动。

　　他感到厌恶，同时却又被它吸引。这种奇异感觉占据了他的内心，让他无法自拔。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不是把地球人完全消灭，就是陷入疯狂。

　　“这次谁也救不了他们，”他幸灾乐祸地叫道，“各部队：立即进攻！”

　　战斗囊开始接近，推进器喷出耀眼的尾焰，目标伺服系统驱动炮口缓缓偏转。变形战机展开队形，向它们迎上来。

　　“舰长，穿梭机到达空域兰姆达－34。”珊米喊道，“是否派出增援部队？”

　　舰桥成员望着格罗弗，盼着他同意，格罗弗自己也很想这样做，但这会让SDF－1失去防护。天顶星人曾利用过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展开猛烈攻击。

　　具有作战能力的变形战机正在急剧减少，除非装配车间能生产出足够的补充战机，否则他不能冒险派出另一支战机中队，或是牺牲那些对飞船的生存至关重要的飞行员。

　　“非到紧要关头，我们不能这么做。”他面无表情地说。几位女军官默然回到岗位。格罗弗没有多加解释．但他已暗自决定：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能冒险派出变形战机，但如果穿梭机的形势变得极为不妙，他只好孤注一掷了。

　　在标记为兰姆达－34的空域里，麦克斯·斯特林的战机如闪电改变外形。那个古怪的“洛波特技术”天才工程师博士将这种动作命名为“机械形态转换”，飞机的每部分结构都将重新整合、变换。

　　麦克斯拉下操纵杆，将战机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他的思维控制战机作出转换。变形后的战机宛如一个庞大的未来派角斗士，浑身披挂镍基合金装甲，武器正在竖起。两具战斗囊从左右向他夹击，机炮射出烈焰。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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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爱炫耀的任性家伙？那个动不动哭鼻子、爱打游戏的老百姓？简直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丽莎·海因斯的评价，她刚接到通知，新兵瑞克·亨特已正式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机机师。公元2009年。





　　战斗囊胸甲处突起的上下机炮不停开火，但蓝色的死亡闪电全部落空。麦克斯的变形战机已不在它一秒钟之前的位置。

　　铁甲金刚的金属拳头里装备有自行机炮，它利用后背的推进器敏捷地移动身躯，如蜻蜒般弹射而出，旋转着绕过一具战斗囊，机炮发出轰鸣。

　　自行机炮粗细如球棒，由核裂变提供能源。威力无穷，超密集的发射释放出恐怖的动能。战斗囊的装甲碎纸般散到空中，接着一声爆炸，裂成无数碎片。

　　麦克斯仍在高速规避，将视线集中在第二具战斗囊身上。先敌一步开火，将敌机打得有如筛子一般。战斗囊的中央视窗出现一串密集的窟窿，随即化作一团火球。

　　没有任何手控或计算机控制的系统具有如此惊人的机动性能，反应不可能如此迅疾，射击也不可能如此精准。只有“思维控制头盔”才能做到，它将飞行品的思维和战机融合在一起，完成这些如魔术般的动作。

　　其它变形战机已分散开来，与敌军缠斗。战机在空中旋转、俯冲，导弹伴随着“咝咝”的响声划出漂亮的弧线，能量光束和机炮的火焰照亮了漆黑的夜空。但是战斗囊的数量至少超过变形战机两倍，它们分出一部分兵力缠着护航机队，其余的则向穿梭机追踪而去。

　　穿梭机的飞行员采取规避程序，全速逃离战斗区域。然而危险迫在眉睫，它的速度远远低于战斗囊，天顶星人正渐渐接近，向他们开火。穿梭机弱小的火力和迟缓的机动性能使它毫无还手之力，机长竭尽全力，尽量避免与敌军交火，全速逃亡。他只希望最终能够冲入地球附近的区域，他很清楚UEDC绝不会让它的军队介入，否则便要冒着把地球拖入战争的危险。在这方面，他完全不抱任何希望。

　　天顶星人的炮火击中了穿梭机的左翼，金属被熔化形成一个窟窿。装甲防护罩里，丽莎感到飞船在剧烈震动，她抓紧座椅的扶手，等待着这场战斗的结局。

　　攻击他们的战斗囊是改良过的标准型，外壳上加装了粒子束机炮以增强火力。它回转机身，准备发出致命一击，这时麦克斯及时赶到，他的铁甲金刚头前脚后冲了过来，像足球运动员似的从侧面向战斗囊撞去，覆盖着厚重装甲的巨大肩部嵌入战斗囊的机体。

　　麦克斯启动脚部推进器以优美的身姿轻轻弹开，朝战斗囊倾注出火力。一阵弹雨将敌人击出数十个孔洞，它像一只受伤的生物向后坠去。没有发生第二次爆炸——这非常罕见，因为当战斗囊的装甲被击穿后，它们的能量系统通常都会炸成一团火球。

　　数架战斗囊又向他围攻过来，其者一架装有额外的飞弹发射架，而另一架则装有类似天顶星通讯舰的V型天线。

　　麦克斯向它们冲去，铁甲金刚一边闪避着敌军的交叉火力，一边从自行机炮中射出几股稀疏的炮火。

　　护航机队已经损失了一架战机，另有一架在首轮攻击里中弹受伤。还有几架正在和敌军缠斗，而剩余的几架则像麦克斯一样刚刚结束第一轮战斗，正寻找着新的对手。援兵已经到达，麦克斯开始充满信心，他必定能够阻止这些战斗囊袭击受伤的穿棱机。

　　就在这时，埃尔金斯在战术颧道里惊呼：“更多敌机！六七架战斗囊正朝我们冲来！”

　　麦克斯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他被迫尽快解决掉当前的对手。他回想起在那条偏僻小巷里向几个袭击者说过的话，那些话违反了一条飞行员的禁忌。或许那个禁忌应验了，谈论一击不回头的死亡将会带来致命的厄运。

　　“护航机队被数倍敌机包围。”琪姆高声叫道，视线没有离开面前的屏幕。

　　“更多战斗囊向他们接近！”维妮莎补充说道，“切断了穿棱机的逃亡路线！”

　　格罗弗阴沉着脸坐住指挥椅上，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眼睛。以变形战机的速度，现在已经不可能及时赶到，况且他也没有多余战机可用。除非……

　　“那架测试中的原型战机需要多长时间到达目标区域？”

　　珊米已经有计算，“以最大推进力计算，大约需要四分钟。”

　　克劳蒂娅咬着下唇。凝望格罗弗。

　　舰长抬起头，“命令它准备升空！”

　　克劳蒂娅将命令传达下去，心里默默祈祷。

　　珊米问道，“由谁驾驶，长官？”

　　“命争亨特上尉立即向机舱甲板报到。告诉他我们不知道麦克斯还能支撑多久。”

　　瑞克正心急如焚地往回赶。飞船内的公共广播系统呼叫着他的名字，他几秒钟后便在麦克罗斯大道截停了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向机舱甲板冲去。被征召的司机仿佛乐在其中，这次他有藉口违反一切交通法规了。

　　瑞克一面跑，一面穿上飞行服，几分钟后，飞机升降台将那架样式奇特的铁甲金刚送上了飞行甲板。

　　“上尉，目的地是兰姆达－34。”删米在通话器中说道。

　　“兰姆达一34？你在说什么呀？”

　　克劳蒂娅在舰桥朝珊米转过身，“你没有将新坐标代码通知所有飞行员？”

　　珊米看上去快要崩溃，“我……我已经昏头转向了……没想到还要通知休班的飞行员。”

　　铁甲金刚已经就位，准备升空。珊米咬紧牙关，没有理会舰桥内其他人责备的目光，尤其是格罗弗脸上阴沉的神色。她不能因为自己的失误导致丽莎的死亡。

　　珊米再次打开通话器，她合上双眼，集中精神，从脑海深处回忆原来的坐标代码。“目的地代码是W－21！”

　　瑞克来不及应答便已弹射升空。铁甲金刚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类战机的极限，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向前冲去。用一架未经测试的原型战机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这不压于一场豪赌——如果瑞克失败，带着人类和平希望的丽莎将永远无法达成心愿。

　　从一开始，麦克斯就知道SDF－1增援的机会非常渺茫。此时，他已经彻底放弃了这种希望，正视孤立无援的残酷现实。但是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护航机队一架架地被消灭。

　　飞行员们打得很好，很勇敢，击毁了大批敌机。但他们的数量仍在不断减少，一架接一架在太空追逐战中化作无声的火球。而麦克斯·斯特林的战绩则打破了以往所有纪录。在敌人眼里，他的铁甲金刚有如一架残酷的收割机、一个致命的幽灵、一个不败的魔鬼。

　　铁甲金刚政变航向，避开一架战斗囊的猛烈射击，它启动电子干扰设备令几枚飞弹偏离了方向，接着灵活地闪过剩余几枚。麦克斯用机炮瞄准敌机，射出一连串重磅炮弹，将它炸得粉碎。

　　然而，敌人的数量仍然末见减少，更多的战斗囊正加入战团，形势似乎毫无希望了。

　　他转身向埃尔金斯飞去，他们要一起保护穿梭机，直至最后一刻。但埃尔金斯的战机突然被一枚高爆飞弹击中，化作一团盛开的火球，消失在空中。

　　护航机队被逐渐蚕食，此时只剩下五架变形战机。不下二十架战斗囊正向他们包围过来。

　　凯龙停住军官级战斗囊，满意地打量着四周。他怀疑敌人的指挥官——那架速度惊人的蓝色死亡战机——就是那个击败和杀死众多天顶星战士的地球人飞行员，那个家伙甚至令天顶星军队最出色的王牌飞行员米莉娅相形见拙。

　　凯龙无意加入战团，也不急于与那架敌人的魔鬼战机单打独斗。围攻的战斗囊足以慢慢消耗其余变形战机，之后，那个神奇的地球人飞行员将被迫面对数十倍的敌人。到那时，凯龙将可以在米莉娅面前自吹自擂，给所有背后嘲笑他的人一记狠狠的耳光！

　　越来越多的战斗囊前来汇合。但就在这一刻，一位不速之客加入了战团。

　　“只有一架。”一名战斗囊驾驶员报告。凯龙放下心来，多一架变形战机，只不过送死而已。

　　几秒钟后，他不得不改变了看法。那架新加入的战机突然以前所未见的加速度冲入战团，它的机动性能比任何一架地球人战机更加强大、敏捷。其外形像一只座头鲸，机背隆起，覆盖着厚重的装甲，连凯龙战斗囊内的主电脑也无法识别出它的型号。

　　紧接着，这架怪异的战机喷射出暴风般的强大火力：某种新型精确制导飞弹，速度和威力都令人吃惊；转速快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自行机炮．火力迅猛，势不可挡；定向激光炮的威力近距离范围足可媲美任何天顶星人粒子束武器。

　　这架新来的战机往战斗囊的包围圈中左穿右插，速度甚至比带领护航机队的蓝色变形战机还要快。转眼之间便有两架战斗囊中弹爆炸，当它们还在燃烧、膨胀之时，那架战机已经盯上了第三架战斗囊。

　　形势瞬间逆转，战斗囊如同一群肥胖的鸽子暴露在一只由火箭驱动的猎鹰的利爪之下。

　　瑞克最初的胜利是压倒性的，敌军完全无还手之力。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将十多架伏击的战斗囊化为团团烈焰后，他开始将战机转换到“守护者”模式，但却忘记了自己正在高速飞行，铁甲金刚突然制动，差点让他的脑袋撞穿仪表面板，“思维控制头盔”也几乎从中裂成两半。

　　他被撞得差点昏了过去，拼命地摇晃着脑袋，安全带紧紧勒住他的身体，勒得他险些断了气。他颤抖着，重新控制住自己和战机，继续向敌人冲去。

　　天顶星人的战斗囊再一次成为他的猎物。他向它们猛扑过去，铁甲金刚发出惊人的火力，打靶一样准确无误地命中目标。

　　凯龙已经看够了。他着实无法鼓起勇气面对这架速度和威力都令人恐惧的新型战机。没等命令部队撤退，他已经偷偷开溜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复仇的意愿已经消除，相反，它变得更加强烈。对他来说，现在这股仇恨已经成为恒久的折磨，它还会延续下去，直至将这些卑劣的敌人全部消灭。

　　舰桥的扬声器传出麦克斯的声音。“敌人已经停止攻击，全部撤离。穿梭机受到轻微损伤，可以继续航程。护航机队在攻击中损失惨重，我请求和剩余战机返回SDF－1，亨特上尉将护送穿梭机前往地球。”

　　格罗弗同意了。克劳蒂娅朝他投来疑惑的眼光，他解释道：“以那架铁甲金刚的速度和火力计算，它至少相当于十架普通变形战机。”

　　数千架这样的战机将会让我们有能力与敌人对抗，他暗暗对自己说。

　　珊米伸了个懒腰，打着呵欠嚷道：“可把我累坏了！但愿丽莎长官能回到这里。”

　　克劳蒂娅瞪了她一眼，“弄混了坐标代码，几乎让我们永远失去了她！”

　　珊米一脸懊悔，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她对丽莎的担忧更甚于克罗蒂娅的责备，虽说惹恼了这位舰桥指挥官可不是件好玩的事。

　　过了一会，克劳蒂娅打消了怨气。毕竟，珊米最后还是补救了自己的错误。

　　“好了，没事了，大小姐。”克劳蒂娅走回自己的控制台，柔声说道，“每个人都是从错误中学到的本事。”

　　格罗弗透过前面的舷窗凝视外面，沉默无语，他心里也想着同一句话。这句话也适用于天顶星人吗？还有，那些UEDC的掌权人物呢？

　　他们会相信这场战争是个灾难性的错误吗？

　　装甲保护罩缩回，丽莎坐在乘客座位上，似乎在战斗中未受影响。她仍然有点呼吸不畅，身体在保护罩内的颠簸撞击造成了轻微瘀伤。

　　这趟地球之行非常重要，她是为和平而来——很久以前，她就对自已可能会死在战场上做好了思想准备，但要是死在这种关键时刻，那将是难以估量的巨大灾难。

　　“海因斯长官，”驾驶箍在内部通话器咀说道，“亨特上尉要求与你通话、现在由他护送我们。我正为你接通。”

　　那么瑞克就是驾驶铁甲金刚前来营救的机师。在战斗中，她一直抱着这种希望，同时却又为他的生命担心。她拿起了通话器。

　　装甲钢板从座位周围滑回原位。她向外望着那架新型铁甲金刚。

　　“丽莎，你还好吗？”她听到瑞克说。

　　“很好。全靠你搭救。”透过战机的睡舱，她看到端克正担心地向她望过来。

　　我摆脱不了这场感情的纠缠，她在心里想道。

　　“甭客气，”他说道，“现在可以告诉我吗，你为什么不能返回SDF－1？”

　　“有些原因，瑞克。”

　　“你父亲不是在UEDC吗？他不能施加影响？”

　　“这正是问题所在。而且，我带去的报告他们是不会喜欢的。”

　　穿梭机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她感到一阵颤簸。

　　瑞克知道自己就要返航，他斟酌着要说些什么，“希望你一切顺利。”最后，他只说出这么一句。

　　“谢谢，一定会的。”

　　“嗯。”他知道他们的通话经由穿棱机的通讯系统传送，也就是说，穿梭机的驾驶员随时都可听到——假如他不是忙着操纵飞机进入大气层的话。可他还有话要说——一些私事。“嘿，看这里。”

　　他稍微减缓速度，让战机离开穿梭机驾驶员的视线，贴近它的舷窗，她可以清楚地举到凝视着她的瑞克。她迷惑不解，“怎么了？”

　　“信号。”铁甲金刚的起降灯一闪一闪。发出莫尔斯电码①。

　　【①莫尔斯电码是一种用于传送信息的代码。字母中的字或数字由各种不同排列的点、横或短标、长标表示。】

　　丽莎对这种代码已经有点生疏，但发现自己仍然能够读懂：

　　非常喜欢你——虽然有时抱怨，但绝对信任你——如果你不回来我会非常挂念——请尽快回来。

　　我会尽快的，再见了，瑞克。

　　他朝她敬了个礼——这是两人之间的玩笑，他们第一次相遇时就为他懒散的作风吵过一架。

　　铁甲金刚离开穿梭机，向SDF－1返航，推进器的蓝色漩涡渐渐缩小成豆大的光芒，接着消失不见。

　　穿梭机冲入稠密大气时，机上颠簸得更厉害了。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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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完成侦察任务，我不得不迫使自己熟悉敌人的文化：这种事多么夸人厌恶！

　　一切仿佛都与他们那种可怕、变态的繁殖方式有关，这种繁殖方式也长期困扰着他们。这些地球人——微缩人——甚至为这种繁殖方式虚构了很多神话与传说！他们沉迷其中，特别爱好那些无法解释、被形容为“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所谓爱情故事。

　　我们的敌人沉醉在这些虚假的东西中，就像激烈战斗之后我们享受热水澡一样

　　真是变态。这样的种旋一定要被消灭！

　                        　 ——摘自来莉娅·帕丽诺发往天顶星最高指挥部的秘密情报





　　麦克罗斯广场人来人往，漂亮女人在这里出现的概率远远高于太空堡垒内的其他地方。可就是在这里，她仍然吸引了无数目光。

　　靴子在铺上马赛克的广场上发出卡嗒卡嗒的响声，翠绿色的秀发随着脚步在风中上下飘舞，她目不斜视踏步前行。人群纷纷让路。她仿佛对面前的人群视而不见，男人们仰慕地盯着她时，她也毫不理会。

　　米莉娅，天顶星人最出色的战斗飞行员。此时她心中略带兴奋。我终于发现了这些地球人操控战机时为什么会拥有如此高超的技巧！这虽然不是她潜入太空堡牟的目的，却让她在了解仇人方面迈出了一步，这倒是值得高兴。天顶星最高指挥部也会大感兴趣，他们会为她记上一功。

　　对于米莉娅来说。荣誉已经失去意义。作为战场上的不败女神，她无可匹敌，她的杀敌数字和击落敌机的次数早已将最接近的竞争者远远抛在身后。她一生之中只失败过一次，竟然是败在卑微的地球人手中。这一次潜入SDF－1就是为了夺回失去的尊严。

　　人工虚拟的天空时值正午，米莉娅离开街道，走进她最近才发现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在游戏廊里，人群站立观看，或是坐在游戏机旁，躬腰面对发光的屏幕。

　　参加训练的人显得专心致志，动作敏捷——这些地球人不懈的训练还会有什么目的？他们的好战之心表露无遗，有些人甚至为训练付出报酬，把硬币塞进游戏机里。

　　那些小孩子显得尤为出色，也最勤奋。成年后他们将成为一流的战士！地球人这种“父母－儿童－成人”式不断循环的繁殖概念不仅让她困惑不解，还让她恶心。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时，她几乎昏了过去。不过她已经鼓起勇气，及时从恐怖中恢复过来，继续展开她的调查。

　　米莉娅走向最大的一台游戏机，弯腰坐进窄小的机舱，朝投币孔塞入一枚硬币。当她盯着屏幕时，一只手已伸向操纵杆，另一只则握住节流阀，双脚踏在踏板上。

　　她的手指按在武器发射键上，等待游戏开始。米莉娅朝四周迅速地扫了一眼，看看她仇人是否出现在这里。

　　游戏廊里似乎没有一个像那个最出色的地球人机师。她断定他不在这里。理由很简单，如果一名虮师能够打败米莉妞·帕丽诺——天顶星人无可争议的冠军，他一定会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

　　如果他来到这里，或是有人提醍他，她将会知道。她最后一定会找到他。

　　那时，她要杀了他。

　　那张“全家福”里的面扎苍白、清瘦，但却带着和善、开朗的表情，母亲的特征在女儿身上表露无遗。海因斯上将凝望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他没有意识到，当他坐在这里沉思和回忆之时，时间已经悄然流逝。

　　他望着自已，多年前的自己，那时他还只是名上尉，照片里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妻子．在他们前面那个害羞的小女孩戴着一顶太阳帽，一只小手扶在帽檐上以防被风吹走。

　　无论何时我看着这张照片，我都企盼着安德莉亚还在这里，看着她的小姑娘慢慢成长——她的丽莎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了。

　　桌上的通语器发出响声，打断了他的沉心。“请原谅，长官，”他的副官道，“您说过穿梭机即将到达时立即通知您。”

　　海因斯颤抖了一下。当穿梭机受到攻击时，巨大的恐惧擭住丁他的心，他甚至差点盟违反UEDC的命令，派出战机前往营救。实际上，即使这样做了也无补于事。SDF－1和它的变形战机是惟一能够对抗天顶星战斗囊的武器，他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祈祷。

　　当得知穿棱机安然避过攻击时，他已接近崩溃，几乎虚脱地倒在椅子上。他凝望着那张旧照片，他和女儿之间有太多伤口需要治愈。

　　此时，他望着显示屏上副官的影像，说道：“谢谢。”

　　“穿梭机很快就要降落。要我在升降台那儿等你吗，长官？”

　　海因斯双手按着那张巨大结实的橡木座椅，将自己撑起来，“好，就这样吧。”

　　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总部设在阿拉斯加荒原一个巨大的地下基地里，只有一小部分露出地面：监视和通讯设备、飞行控制塔。地面上还有地球上少量剩余的变形战机守卫着这些设施。

　　几年前，SDF－1一次错误的超空间跃迁使它跃至太阳系边缘，它带走了大部分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显嬴武器。地球只得再次以大量常规武器维持自己的防御。然而，一项庞大的计划正在实施：超巨炮。

　　超巨炮占据了总部的大部分空间。延绵数英里——这件终极武器建于地底探处，UEDC对它寄予厚望，梦想以它对抗天顶星人的所有攻击。海因斯上将是超巨炮建造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格罗弗曾对这个笨重、缺乏机动性的武器系统嗤之以鼻，这也是造成他们友谊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因斯在起落跑道上等候着，寒冷刺骨的北极风抽打着他的大衣。他回想起往事，那些挖苦的字眼。他和格罗弗曾是一对好友，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一同服役。一次争吵中，海因斯指责俄罗斯人（格罗弗是俄罗斯人）都是胆小鬼，而格罗弗则嘲笑超巨炮的支持者，说他是个“呆板、顽固的保守派”，之后他们的友谊便烟消云散。

　　副官的话打断了他的思绪．“上将，我们刚接到通知，穿梭机的预计抵达时间将推迟二十分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在盘旋，寻找更好的着陆角度。如果您同意，我载您回控制塔。那里暖和多了。”

　　上将心不在焉地说道，“不，我在这里等。也不是特别冷嘛。”

　　他转过身，仰望着天空，完全不顾刺骨的寒风。

　　副官坐回到吉普车，冷得浑身打颤，把军服捂得严严实实，他将下巴缩在领子下，戴着手套的双手压在腋窝里。他一直认为他的长官是个很看重舒适生活的人，海因斯的住所和办公室都给他这种印象。

　　但是现在，这位老人就站在这里，无惧于凛烈的北极风。在这种寒风之下，一个没有保护的人几秒钟内就会冻僵。基地里的人都对他的女儿所知甚少。她最后一次到基地的拜访非常匆忙，相当低调。海因斯也很少提到她，在得知她要来的一段日子里，他显得相当冷淡。副官耸了耸肩膀，诅咒着那架穿棱机，希望它能快点出现。

　　SDF－1上的军官食堂里，麦克斯坐在餐桌旁玩弄着咖啡杯，朝坐在几米之外的瑞克扫了一眼。瑞克正陷入沉思，睑上明显笼罩着一团阴沉的愁云。

　　他独自坐在那里已经有半小时了，手里拨弄着他的汤匙，面前的食物好像不存在似的。麦克斯很快作了个决定，他站起身，朝他的中队长走去。

　　“上尉，现在就失魂落魄太早了吧。”麦克斯跳到他身边，“我相信海因斯中校一定会回来的。”

　　瑞克转身背对着他，一只手依然托在下巴上。“首先，我不是在想她，其次，谁告诉你我失魂落魄了？”

　　瑞克已经打定主意，跟麦克斯·斯特林解释这件事实在太过复杂。这位目光锐利的开心男孩，无可争议的飞行天才，他仿佛从来不会忧伤，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充满自信。真是个乐天派！瑞克想道。

　　“或许你需要一点点刺激——找点乐子去，”麦克斯坚持说，“去打游戏怎么样？我知道有个好地方！咱们走吧！”

　　瑞克本想回绝．或者摆出长官的架子，但麦克斯已经拖住他的手臂，将他扯了起来，拉着他走向门口。看来最好还是让步，总好过在军官食堂里上演一出拉拉扯扯的闹剧。瑞克顺从地跟着他走了出去。

　　他们很快就到了。麦克斯还主动付了出租车费。狭窄的游戏廊里充满噪音。缤纷灿烂的彩色光线闪动着，就像是太空堡垒里的游乐园。

　　麦克斯的眼睛闪闪发光，“这地方不错吧，啊？你一定会喜欢！”

　　“又是战争游戏？”瑞克呻吟着说，“我不知道。或许我还是回宿舍——”

　　麦克斯扯住他的手肘不放，“打一两盘游戏，包你精神焕发，老兄。”

　　“麦克斯，我并不觉得——”

　　“嘿，我以前来过这里。你相信我一回吧！”他拽着瑞克走进入口。

　　走进游戏廊后，瑞克认出一张熟悉的脸。詹森，林明美的小表弟，他正站在一个年轻女人旁边看着她打游戏。瑞克从他身后走了过去，没有和他打招呼。和詹森说话只会令他想起明美，让他混乱的思绪更加难以理清。

　　经过时，他朝那个年轻女人看了一眼：这个非常投入的玩家长着一头绿发，从脸上的表情看，犹如一头美丽的雌狮正在准备杀戳。

　　穿梭机刚刚停稳，海因斯便已向它跑去，副官一脸惊讶地望着他。

　　此时，地面工作人员正准备连接移动梯，丽莎在打开的舱口等着。寒冷的北极风吹动她金棕色的长发和稍嫌单薄的军用防水上衣。她穿着一双借来的长靴，寒冷的烈风却依然刺透她的外衣，肌肤马上变得麻木了。

　　见父亲来迎接，她吃了一惊，在舱门处踌躇着。他们上一次会面与分别相当冷淡，上将固执地坚持UEDC的立场，对格罗弗的判断和感情表示强烈反对。会面中父亲一直保持着官方的冷淡，稍后，他试图将她调往总部的基地，让她离开危机重重的SDF－1。丽莎撕碎了父亲派人送来的调令，和格罗弗一起返回太空堡垒。她不知道撕碎的同时还有父亲的心。

　　此时，父亲正抬头望着她，喊道：“丽莎！谢天谢地你总算安全到达了！”她小心翼翼步下移动梯级，一只手扶在栏杆上，另一只手抱住一叠文件，呼啸的寒风几乎让她站不稳身子，

　　“你终于离开了那艘该死的外星幽灵船。”他朝她微笑着，眼中泛起泪光，“我们要好好谈一谈！”

　　到达地面后，她啪的一个立正，向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上将，丽莎·海因斯中校前来报到，长官。我带来了SDF－1舰长发给地球联合防都委员会的秘件。”

　　他似乎清醒过来，微笑从脸上褪去。这次打官腔保持距离的是她，这是她的权利，正如他上次一样。

　　如果这是报复，他愿意接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女儿、他惟一的亲人，回到身边更为重要。他朝她回了个有力的军礼，表情严肃，“欢迎归来。”

　　《但丁的地狱》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但瑞克并不喜欢跟着那个老维吉尔①在地狱里连下几层，以完成游戏中苛刻的关卡。而《屠龙勇士》，一个日尔曼剑客对抗如恶梦般的爬行类动物的故事，对他来说，又太像是一场自我的战斗——他，和内心深处的恶魔。

　　【①罗马诗人。】

　　他也不喜欢那个变态的《极速肢解杀人王》，最后麦克斯说服他加入一个叫做《伊索寓言》的射击游戏。其实他主要是看中了面前那张厚实舒适的椅子。

　　楼下大厅里，米莉娅正在一个叫做《战机追逐》游戏里磨练她的作战技巧：她发现扮演地球人飞行员，将天顶星战斗囊炸成碎片，这反而更加刺激，让她失望的是，游戏里找不到她驾驶的那种三引擎装甲战机，到目前为止，她所在的部队是天顶星军中的精锐。

　　同时，她也对这种“训练器”——她是这么认为的——没有在训练的早期阶段就向练习者介绍战争的真实情形深表赞许。显然，在练习者能够面对真宴战争的恐怖和血腥之前，他们还需要经历些小小的磨练和正规的军纪教化。这种文雅、纯技术性的游戏既能让他们对战斗有些体会，又不展露真实战争可怖、讨厌的外表。真是聪明的地球人。

　　她将另一架计算机虚拟的战斗囊炸成碎片，假装它就是凯龙，一个她最讨厌的人。屏幕上的最高记录被打破了，一直在旁边观看的小詹森兴奋地喊起来，“哇！看看这个，好高分哦！”

　　她懒得理会，看着印有大“M”字母的游戏代币从出币口里倾泻而出。这些小地球人总是让她困惑不解，而且觉得很不舒服。他们老是大声喧哗，非常情绪化——显然，他们不仅冲动，头脑也相当简单。起初她还当他们是下层阶级的奴隶，可那些成年地球人对他们的纵容却又推翻了她的推测。她强迫自己不去想地球人通过分娩来繁殖后代的事，与它相比，战争和屠杀都显得简单、容易理解，而且毫无痛苦。

　　这些想法与她在SDF－1上的真正任务毫不相关。她朝四周看了看，搜索着仇人的踪迹。那段记忆依然灼痛着她：在麦克罗斯的街道上，那名地球人飞行员以惊人的速度和灵敏的机动，将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被迫落荒而逃。

　　每次想起这件事，她的脸就烧得通红，在夺回失去的荣誉之前，她一直寝食难安。

　　太空堡垒虽然很大，却还没大到能让地的仇人躲藏一辈子的地步。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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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军事行动所耗费的亿万金钱，那天发生在游戏廊里的比赛绝对可以称为一场最经济的战斗——也可能是最有预见性的。

　　                            ——扎查理·福克斯，《初级VT战斗机教程：人机合一》





　　《伊索寓言》里的动物似乎都讨厌瑞克，他被这个游戏弄得心烦意乱，麦克斯却轻轻松松便破关斩将。

　　“你的分数怎么不见长啊，上尉。”麦克斯指着他的分数说。

　　瑞克咬牙切齿，向那只从葡萄树上逃走的狐狸拼命开火。该死的狐狸跑得比天顶星人的战斗囊还快。

　　麦克斯的机器上哔哩叭啦一阵响，屏幕快速闪烁着，一大堆金子般闪闪发光的代币从出币口里吐出来。这些代币可以玩更多游戏，或者兑换各种各样的奖品。

　　“太好了！我每次得到的代币用车都装不完。”

　　“好啦，还是你厉害。”瑞克不得不承认。这会让我感觉好些吗？

　　事实上，确实如此。“麦克斯，小心点！”

　　越来越多的代币滑落到托盘上，溅得满地都是。

　　游戏廊的助理经理，弗兰克·佐兹——一个发型像猫头鹰，神情紧张的年轻人——急急忙忙冲进经理办公室，“喂，老板！几架难度最高的游戏机把我们的代币都输光了！”

　　经理布林科·英佩利尔目瞪口呆．失神地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摸着自己的下巴。

　　“你听到我说话吗？”弗兰克·佐兹嚷道。“那个飞行员又跑到楼上玩了，还有个专玩战机格斗游戏的绿头发女人，简直把我们这里当成了摇钱树！”

　　而布林科甚至一动不动，对跟前的一切仿佛视若无睹。他伤心地叹了口气，”唉，我就知道，不该在那些RDF（太空堡垒防御军）的疯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开什么游戏廊！”

　　屏幕上的对比相当清楚，连不懂技术的人也看得出来。DNA的链式结构和成分分析一模一样。

　　丽莎继续介绍他们的发现，海因斯上将嘴里咕哝着，“有意思……唔……非常有意思……”

　　实际上，不仅仅有意思．这简直是个奇迹，它动摇了人类知识的每个根基。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推测在宇宙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组成生命的基本化学结构，而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机制总是优先眷顾类似地球生命的基本有机构造。换句话说，DNA的密码序列并非是大自然的奇想。在SDF－1坠落到地球之前，科学家们已从一些陨石上找到部分证据。

　　这些新的数据说明宇宙中的各种基本化学结构是共通的——它们不可避免地形成同样的DNA序列，这意味着宇宙中的各种生命形式将会非常近似，某种力量使它们非常接近。

　　海因斯上将把材料全都读了一遍。这些材料和战争毫无关系。他也阅读过朗博士的一些推测和初步发现：基于未知的原因，“洛波特技术”产生的能量似乎与操控分子活动的是同一种。他还提到了那个极端神秘的“史前文化”，然而没有一个天顶星投诚者能提供它的详细资料。

　　显然，朗博士仍然未能完全证实自己的猜测和推论。但他已经指出，天顶星人所拥有的“史前文化”正是所有分子活动，这场战争和生命起源的关键，它是一种终极能量。

　　甚至对一个早已忘了学院生物化学课程的老将军来说，这份报告的要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好吧，让我重复一遍，看我是否完全理解了你的要点。

　　“你相信我们的遗传背景——天顶星人和地球人的——是相同的。我们可能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分支，因此。你希望进行和平谈判。”

　　丽莎点着头，像他记忆中的小女孩一样睁大眼婧，“这些证据能说服UEDC展开和平谈判吗？长官？”

　　他叹了口气，低下头望着茶几上的文件，浓密的眉毛低垂着。丽莎屏住呼吸。

　　“我也不知道。”她父亲最后说道。他再次抬头望着她，“但我会把这些东西给他们看，保证让他们得知此事，然后，我们就等着他们的决定。”

　　自从离开SDF－1后，丽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米莉娅俯身那架模拟空中格斗的游戏机上，专心致志进行她的训练。身边的地板上，两个塑料盘装满了机器吐出来的硬币。弗兰克·佐兹不得不给游战机加了两次代币来支付她。她没有理会他的热情邀请——弗兰克婉转地建议她去玩别的机子，或者，最后把代币押在这里，下次再玩——凶狠的目光和弥漫着危险的气氛让弗兰克闭上了嘴。

　　麦克斯和瑞克走下楼梯，抱着满满一盘硬币。突然，他停下嘴，停下滔滔不绝的自吹自擂。瑞克如释重负，麦克斯的喋喋不休他早就听够了。

　　麦克斯在楼梯中停住脚步．“噢！就是那个姑娘！坐在游戏机旁的那个！”

　　瑞克望向那个绿头发女子。她穿着一件棕色的紧身衣，显露出柔美的身段，一条艳丽的黄色丝巾围在颈上。“什么？她怎么了？”

　　“真美呵。”麦克斯说道，瑞克从未见过他对哪件事表现得如此兴奋。“我一直在到处找她。”

　　“唔，倒是挺迷人的。”丽莎·海因斯和林明美已经占据了瑞克的全部情感，再漂亮的姑娘他也无动于衷。

　　麦克斯，这位鼎鼎有名的神奇飞行员，并不经常追求异性，只有几次尝试。他曾追求过舰桥上的“黄金三人组”，但当珊米、维妮莎和琪姆开始和三名天顶星的前间谍（康达、布朗、利克）约会后，他就完全放弃这方面的追求。

　　麦克斯文弱的外表和低调作风总是很难得到女孩子青睐。或许是他自己不够主动。所以不当值的时候，他只好独自在城里四处游逛。

　　但是这次不同，游戏廊成了他的福地，“或许我可以和她比试比试！”麦克斯说道，接着冲下楼梯。

　　米莉娅身后围了一大群人。她已经远远打破了这款格斗游戏的记录。她对这些地球人聚集到身边感到有点生气，但更多的是奇怪。她容忍了他们的注视，炫耀着自己出色的技巧。

　　她隐隐觉得心中这种怪异的感觉和那些该死的地球食物有关。

　　它和冰冷单一、定量配给的天顶星食物完全不同。地球食物基本上是由各种稀奇古怪的材料组成，混合着不同的味道。它们大部分都是动物组织和植物的块茎、叶片。她怀疑这些东西正在损坏她的营养系统。

　　她集中精神，继续“训练”，她的分数越来越高，直到通过最后一关，击败了电脑。更多代币掉到她的托盘上。自从米莉娅发现了游戏廊后，她的生活来源就再也不成问题了。

　　这时，有人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外表谦和的战机飞行员，满满一盘赢来的代币捧在手上。她想把这个家伙赶开。自从潜入SDF－1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球男人向她流露出倾慕之情，

　　但这个好像有点不同，她心想。

　　麦克斯鼓起勇气道：“不好意思，不知小姐有没有兴趣和我对打一盘？从你的分数来看，我们应该是棋逢敌手。”

　　他看上去像是个热心的毛头小伙，她几乎想一笑置之。接着，她看到了他手中的代币。米莉娅很了解这间游戏廊，能赢到这么多代币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她开始有点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不管这个清瘦的年轻人是不是敌军的头号杀手，至少会对她的训练有所帮助。

　　她抬起长长的黑色睫毛望着他，一脸漠不关心。麦克斯的心砰砰直跳。

　　“想来点赌注吗？”米莉娅问道。

　　他松了口气，兴奋地说：“当然，太好了！”他把自己的那盘代币放到她旁边，飞快溜进对面的座舱，嘴里仍然喋喋不休，“真的太好了！咱们一定会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瑞克在楼梯的扶手边看着他们，他担心麦克斯会做些什么蠢事，弄砸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

　　一坐进座舱，麦克斯马上变得充满自信，沉着泰然，仿佛坐在自己的变形战机里。“我们从B级开始怎么样？没意见吧？”

　　她耸耸肩，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可以。”

　　“好，我们开始吧。”

　　他把硬币投进机器，屏幕亮了起来。米莉娅选择了红色的变形战机，麦克斯则挑选蓝色的，这是他战机的颜色。他没有注意当他选好战机时，米莉垭突然露出凌厉的目光。

　　两个明美模样的动画形象从屏幕两边走出来，在中间敲响铜锣，游戏开始了。他们用控制杆和踏板引导着自己的战机穿过电脑的虚拟场景，互相追逐，向对方猛烈开火。

　　淡漠的表情很快就从米莉娅的脸上消失了。她使出了看家本领，却没有占到优势，一旦被对方咬住又甩不开。米莉娅的双眉拧紧。自己的战机被击毁时，她突然爆发出一股怒气，但立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双眼死死盯着麦克斯。

　　周围观战的人群个个目瞪口呆。这真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决斗。

　　麦克斯朝她微笑着，“哈哈！看来好像我赢了。升到A级怎么样？”他向她眨了几下眼睛、

　　端克暗中呻吟了一声。不知怎地，麦克斯好像只会让漂亮姑娘生气。

　　她冷冷打量着他，“好，我们玩A级。一定很刺激。”这次她不会再掉以轻心。

　　麦克斯又多塞了几枚代币。一个蓝色的球体从游戏机上空扩展开来，这是个立体投影。交头接耳的人群喧哗起来，马上又鸦雀无声。

　　两架缩微型变形战机从游戏机的平面上升起，转换成“铁甲金刚”模式，手中高举机炮。米莉娅朝麦克斯那架幽灵般的蓝色战机盯了好一会，锐利的目光穿过他淡紫色的飞行眼镜，刺入他的眼中。

　　就在这一刻，她什么都明白了，余下的游戏将证明她的直觉。

　　电脑虚拟的战机幻影在空中追逐，互相攻击，依照玩家的心意转换到各种变形模式。

　　旁观的人群大声喝彩，发出阵阵惊叹，他们扶未见过如此高速、敏捷的格斗。几乎所有人都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暗中下了赌注。

　　弗兰克·佐自佾战斗画面投影到游戏廊的大屏幕上。资深玩家们以敬畏的目光看着这场惊人的空中格斗。

　　微型飞弹和激光束在空中交纵，游戏机的电脑几乎跟不上控制杆发出的指令。两架小型战机在空中翻滚追逐，猛烈攻击。

　　米莉娅使用了那天她驾驶三引擎装甲战机时用过的战术，而他的反应完全一致。有那么一会，她似乎把这架虚拟的“铁甲金刚”当怍了她的三引擎装甲战机。所有的疑问都一扫而光、

　　此时麦克斯心中却想着，真是个美人儿！手中却毫不留情，将自己的技术发挥到淋漓尽致。要是换个专讨女人喜欢的机师，或许会故意输给米莉娅不过真竖换了别人，他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

　　人群在旁边高声欢呼，惊叫、喝彩声络绎不绝。在她脑海里，米莉娅却看见自己的装甲座机掠过麦克罗斯城的街道，在建筑群中左穿右插，发泄着复仇的快意，后座推进器发出阵阵轰鸣。她还看到了在最后的一对一决战中，她在他强大的火力射击下狼狈不堪地落荒而逃。

　　结局和邪天一样，麦克斯挖制的虚拟战机击中了她。红色战机的幻影化作无数碎片，接着变成旋转的比特符号，消失了。

　　蓝色的投影光球慢慢散去。现出她目瞪口呆的表情。我输了！这不可能！我不能再受到羞辱！

　　屏幕上，获得胜利的“铁甲金刚”旋转着打开头部的炮塔，出一个看上去很像瑞克·亨特的小人，那个明美模样的小女孩冲过去搂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吻着他的脸庞。

　　真正的瑞克·亨特这时仍然站在楼梯上，他从栏杆边缩回去，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心里暗暗咒骂着那个游戏设计师的幽默感。

　　一个旁观者对麦克斯道：“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打赢的，老兄。”

　　“哦，游戏中途和快结束时。她一直咬得很紧，不过，总还是有差距嘛。”

　　“喂！”米莉娅气愤难平。这是个侮辱。这么说，赢她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她站起身，向外迈出了一只脚。

　　麦克思顾不上胜利后的沾沾自喜，急忙追上她。他抓住她的手腕，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离咽喉上报挨一拳有多么接近，“等等，我一直有话想时你说。我……我觉得你棍美，我想更多地了解你，能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告诉我吗？”

　　他的手非常有力，但没有弄痛她。他的手掌相当温暖。有那么一会，米莉娅感到自己的手腕仿佛在燃烧。

　　“我的名字是米莉娅，”她冷冷地浇道．“我没有电话号码。”她转身离开，想挣脱他的手。与他肌肤相接让她感到恶心——天顶星人一向厌恶异性之间的接触，但不知为何，心里却产生了一种连她自己也无法形容的奇怪感觉。

　　仇人已经见面，但米莉娅却迟疑不定。当场将他杀死是不可能的，她突然不知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对她说的话又给她带来一种怪异、模糊的感觉，就像那些地球食物给她的感觉一样。

　　麦克斯仍然握住她的手腕。“今晚可以约你在公园见面吗？在和平喷泉，几点钟？”

　　笨蛋！你注定要死在我手里！她想到。但不知何故，想到杀死他不仅没让她高兴起来，反而让她变得愤怒。“好吧，随便你！放开我！”

　　他松开手指，她缩回手腕，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谢谢。”尔后，转身冲出门去，像一只敏捷的鹿。一股矛盾的情感左右着她的思绪。

　　麦克斯倾慕地望着她离去，喘着粗气，“她是不是很美？哇，太好了！”

　　瑞克在楼梯上望着他，默默祝愿麦克斯比自己的运气更好。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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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卷入一场战争，所思所想的全是敌人，你会轻易忘记除对敌前线之外还存在其他战线，在这些战线上，你至少应该作出停战的努力。

　　                              ——《丽莎·海因斯的回忆录》





　　在UEDC地下总部的一条楼道里，丽莎·海因斯焦虑地等待着，心里忐忑不安。她听到脚步声在接近，抬起头，父亲已站在身前，“我和他们谈过了。”他说。

　　紧张占据了她的内心。“他们有决定了吗？”

　　“这些事你永远确定不了，但我想他们准备接受和平谈判的提议。”

　　她兴奋地屏住呼吸，欣喜地向他微笑着：“父亲，我为你感到自豪！”她踮起脚跟，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

　　两人坐进汽车时，丽莎问道：“怎么了，父亲？”他已盯着她望了好几分钟，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

　　“我一直在想，见到你总会让我回忆起你母亲。她会为你感到骄傲。”

　　她两颧微红，高兴地说：“谢谢你，父亲。”

　　上将突然问道：“这段日子以来，你的爱情生活有何进展？在和某人约会吧？有没有哪个人我应该认识一下？”

　　她吃了一惊，被弄得有点措手不及，只好承认道：“嗯……是有个年轻人……”

　　“也是军人？”父亲问道。

　　“是的。其实，他就是那个把我救出外星飞船的人。”

　　海因斯上将缓缓地点点头。“唔，听上去这人还不错。”

　　他们边走边聊，一年多来，父女俩还是第一次这么亲切地交谈。

　　上将领着丽莎穿过巨大的基地，最后来到一根竖立的圆轴前，它的直径几乎有一点五公里长，操作端口、能量系统和能源路由器集结在一起，顶端一直延伸出地面，上面有个盖子，像一块巨大的透镜覆盖在圆柱体上面，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给我看吗？”这里的感觉有点像到了基地外面。

　　上将领着她走到台架的尽头，俯瞰着这根硕大无比、巨穴似的圆轴，他们往下可以看到它深入十公里的地底，向上看去几乎也有十几公里高。

　　他朝它挥挥手，“我想让你看看‘超巨炮’，丽莎。在和外星人开始和平谈判之前，我们准备先用它来对付那些家伙。”

　　她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尖叫声仿佛消失在巨型炮管的深渊里。

　　海因斯上将脸上现出微笑，“虽然卫星反射系统还没有安装完毕，但我们准备用‘超巨炮’来一次突袭，用集群射击消灭敌人大部分先锋舰队。等见识过它的威力之后，我们认为他们会满怀诚意坐下来谈判。”

　　最初的计划是在轨道上安装数面巨大的反射镜。将“超巨炮”的能量束折射到不同方向。否则它的火力范围将变得非常狭窄。不过，由于外星人的战舰数量众多，距离地球又相当近，它们迟早会有部分舰队闯入“超巨炮”的射击范围之内。

　　丽莎争辩道：“这门‘超巨炮’甚至无法消灭他们一支小小的战斗囊分队，更不用说那些九公里长的母舰！你明白吗？我们不能让战争斗级后再与他们交涉！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受到我们影响，我相信就算不使用这件武器，天顶星人也愿意听取我们的和平提议。”

　　上将眺望着这个庞然大物的管径，“丽莎，你怎么能这么天真？”他朝她转过身，“要让那些好战的外星人明白，你比他更加强大！绝不能让天顶星人把我们的和平提议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我们要证明自己有实力与他们交涉！”

　　他走到台架尽头的观察平台，紧握双手背在身后。“你怎能期待一个自出生以来便接受战争教化的种族会渴望和平？即使他们的基因结构和我们相同，我们也并不真正了解是什么在后面推动他们，这股力量有多大。”

　　“可是父亲——”她绝望了。

　　他继续向前走去，“不，丽莎！历史告诉我们，和一个不可预测的敌人打交道，谨慎和实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已经定下发射‘超巨炮’的日期。之后，我们将迎来和平的曙光。”

　　她无言地呆立着，巨穴中的气流吹起了她的秀发。“很抱歉，亲爱的，”他对她说道，“这件事已经决定了。”

　　“是的，我明白了。”

　　前线看不见的炮火依然发出阵阵轰鸣，公众对新事物的渴望却不会停止：对明星和偶像的好奇心永无餍足之时。

　　麦克罗斯综合医院在大堂里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众多记者、摄影师将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互相推搡，灯光、镜头和麦克风汇聚到一个中心——林明美，麦克罗斯城和SDF－1的女王。

　　这个头黑发的可人儿还没满十九岁，但已经习惯了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她超凡的魅力和活泼的性格极大地鼓舞了船上的气，让他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几乎赢得了船上每个人的心。

　　站在她身边的是她的拍档，也是她的表哥——林凯，一个长发披肩，面容严肃的年轻人。林凯是个和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功夫高手，一条绷带绑在他的额头上。在天顶星人攻击太空堡垒时，他为了将明美从一盏掉落的聚光灯下救出而弄伤了头部。目前，他已几乎完全康复。

　　林凯盯着互相推搡的记者、频频闪烁的照相机和喧哗的人群。他向来瞧不起新闻媒体，嘲笑他们积极怂容军方发动战争。

　　“明美，”一名记者问道，向她挥了挥麦克风，“传闻说你一直在帮助林凯康复，整个星期都在床边陪伴着他，这是真的吗？”

　　明美皱起眉头，林凯则怒目而视，不过他们都习惯了这种旁敲侧击的伎俩。“不完全是真的。”她回答道。

　　一个女人继续追问：“有人说你们两个打算结婚。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

　　“一派胡言！”她生气地回应道。

　　但那并没有阻止另一个家伙问道：“你把结婚的计划告诉你的前度男友时，他有什么反应？“

　　她正想发火，忽然想到或许这可以转移他们的焦点，“噢，你一定是指瑞克·亨特吧。”她发出银铃般的关声，“他只是个普通朋友。”

　　瑞克坐在床铺上抱着膝盖，看着现场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他脸上露出酸溜溜的表情，自嘲地摇摇头，“没错。我想那就是我。”

　　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一个蠢得不能再蠢的笨蛋，他一次次地让自己相信明美是在乎他的。

　　她稍稍带点轻浮，也略嫌冲动，爱上她的人总是放不下心来。她总是牢牢抓住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不肯松手。每次他快放弃时，她总会出现在眼前，一次次重新燃起他的希望。

　　现在看来，这不再是个问题了。等那对舞台和银幕上的情侣走上婚礼殿堂，至少瑞克可以就此死心，也从此获得自由。

　　那些记者却不相信明美的藉口：

　　“噢，别骗我们了！我们可不是这样听说的！”

　　“你们两个一直很亲密，对吗？”

　　“你能发誓你和瑞克从来没有讨论过结婚的事吗？”

　　明美看上去非常苦恼，但没有回答。

　　瑞克回想起他们一起度过的那段漫长的日子，那次是他们第一次相见，他们在SDF－1上迷了路，被困在一个货舱里。当情况似乎变得绝望的时候，她曾告诉过瑞克，她一生的愿望就是做一个新娘。

　　他们开玩笑地举行了一场婚礼，但那个亲吻却是真实的，只是他们尚未来得及讲出誓言，就被拯救人员打断了“婚礼”。瑞克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这些事，或是她已经忘了。只要不对她当时胃口的事情，她便全都置诸脑后。

　　他告诉自己这次不能再模棱两可。这是最后一次让她在脑海里消失，重新过着自己的生活。

　　在另一个地方．天顶星投诚者也围在电视屏幕旁。看到明美时，每个人都露出痴迷的神情。

　　他们穿着普通的工作服，言行举止已经完全地球化。除了口音稍微有点奇怪，皮肤略带苍白之外，几乎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外星人。由于发生了卡利塔被袭击的事件，他们被圃儆受严格的措施必避免麻烦。军方限制外出的决定让他们非常恼火，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SDF－1的领导层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设施，从那天起，军方花了很多时询问他们，虽然这些低级士兵的情报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上的价值。这些投诚者也没有开始系统的同化过程，将他们融入地球人的生活里。军方认为他们有可能会恢复天顶星人的本性，所以最好还是不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至少目前是这样，

　　但他们可以看到明美、听到她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诱使他们放弃了战争。

　　此时，当中一人问道：“利克，他们说的‘结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一直谈论它？”

　　有些人胡乱猜测，另一些人则在冥思苦想。

　　利克考虑着他的回答。关于地球人的习俗，他只比其他人稍微多了解一点。但他们都期待着他的回答，他不懂也得装懂。

　　“唔……这个‘结婚’是件很重要的事。当两个人结婚时，他们会跑到隐蔽的地方，长时间地将嘴唇挤压到一起。”

　　“挤压嘴唇”的事情曾在天顶星军队中流传，也是导致他们变节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异性之间可以随意接触的想法仍然让这些往昔的士兵激动不已。

　　“或许他们不会强迫我们这么做？”

　　“我的嘴唇还没准备好做那样的事！”

　　“我不知道，我觉得，它一定会带给我美妙的感觉。”

　　一些人冲着别人大喊大叫喋喋不休。另一些人则被惊呆了，啃着自己的指甲。还有几个家伙磨擦着上下嘴唇，斟酌着自己的动作正确与否。不止一个人昏了过去。

　　在记者招待会上，林凯发现另一支麦克风几乎触到他的脸上，“请把真相告诉我们：你是否准备和明美结婚？”

　　他一脸平静，镇定自若地答道：“不，没有。”

　　他和明美之间的亲密并非单纯出于血缘天系，他们的家族联系紧密，一方面是缘于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是他们共同投资创办了“小白龙”饭店和“金龙”饭店。他和明美一起长大，她就像一个敬慕他的小妹妹。

　　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感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一直努力抗争着这种转变。这是他内心深处一场剧烈的战斗。与之相比，肉体上的打斗仿佛小孩子的游戏。每个人都以为他的自律来源于内心的平静。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铁的意志的反映，阻止他屈从于诱惑。他的整个成长就都在艰难地对抗自己的冲动。

　　最难熬的就是他们一起拍电影的时期，特别是拍摄一些爱情场面的时候。假戏成真是很容易发生的事。这股冲动持久而强烈。他每天都在心里将它赶走，但只令它更加强烈地出现。

　　不再抗争了。他和明美一起留在了飞船上。看着别人对她垂涎三尺，林凯暗自有了决定。不能让别人得到她。

　　“听上去你的否认不很强烈哦。”那个记者朝他笑了笑，“或许只是你还没找着机会吧，对吗？”

　　林凯依旧平静而谨慎地答道：“是的，我一直在想，嗯……”

　　一群记者黄鼠狼般盯着他，“想什么？”

　　“……我在想着如何对她说。我不妨告诉你们，这件事找早就计划好了。”

　　他听见明美在旁边倒吸了口气，那群新闻记者更是瞪目结舌。闪光灯疯狂闪烁，几乎每个人都同时发出提问。

　　“明美，你有何看法？”

　　“你们定下结婚日子了鸣？”

　　“请告诉我们的观众：如果他求婚，你会答应吗？”

　　“请拉着手让我们照张相！”

　　“吻她，林凯！”

　　“你们准备到哪去度蜜月？”

　　但他们没有理会那些记者。

　　“林凯。你是认真的吗？”她的眼睛瞪得滚圆。他们坐在那里，凝视对方，沸腾的人群包围着他们。

　　瑞克关掉屏幕，他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感到无比辛酸。我真不敢相信。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等着林凯向她求婚。

　　门外传来几下敲门声，接着麦克斯闯了进来．他穿着一身便装：运动夹克、休闲裤、毛线衫，还打了领带。脸上的喜悦和渴望让他看上像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打扰了，老大哥。我在考虑着要不要打上领带和米莉娅约会。看上去成熟一点，你觉得怎样？或许我得换身打扮，戴上一条金链……”

　　瑞克摆脱麦克斯后，决定去吸点新鲜空气。他漫无目的四处游逛，来到了观察甲板的公园区。这里有一块观察窗，和公告板一样高，比公告板大一倍。

　　地球在他头上缓缓转动，一片漆黑之中露出一弯蓝白色的月牙。他坐下来，尽力想找到阿拉斯加。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呀，这不是亨特上尉吗，想不到也和我一样喜欢呼吸新鲜空气！”

　　他抬起头，见克劳蒂娅站在旁边，“哦，嗨，你好吗？”

　　他俩已监很久没见过面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彼此都很忙。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仍在为罗伊的死感到悲伤，互相见面只会让伤口再次加深。

　　“我在宿舍里待不下去。”

　　“啊，你看了记者招待会。”

　　“唔——”

　　她坐下来，双脚交叉，一只手托在腮边。“没有她你也能活下去。她也不是那么出色。”

　　“对我来说，她是的！”除了罗伊，瑞克不能忍受别人这样说她。但克劳蒂娅的诚恳不应受到责怪。而且，她看人一向挺准。

　　“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有更好的选择。”过了一会，她说道。

　　“我不知自己想怎样。我摆脱不了她。”

　　“为什么，瑞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她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

　　克劳蒂娅把一根手指搭在下巴上，从旁边瞄着他，“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和某个更成熟的人交往。一个经历过深刻浪漫的伤心人。”

　　这倒好，我正需要哩！瑞克想着。一个同病相怜的人！但他仍然忍不住想多听她说说。

　　“和某个重视感情的人在一起，这对你有好处。这样的人到处都有，你知道的。有时，他们可能就是你的邻居，或者，甚至是你的上级。”

　　“啊？”

　　她站起身，“我该走了。”

　　“克劳蒂娅。你是指丽莎，对吗？”

　　她从肩上回头望着他，“我提过名字吗？我只是说这样的人到处都有。有时他们就从你身边经过，而你却认不出来。”

　　她走了，抛下一句话：“不要待得太晚了。早睡早起，大清早一切都是美妙的。”

　　他看着她离去，轻轻地对自己说了声，“唷。”

　　瑞克仰起头，再次远眺地球。他已经算出，再过一小会儿，SDF－1的轨道运行将会把阿拉斯加带进观察窗。他想起了自己用莫尔斯密码发给丽莎的信息。

　　他本来应该说得更多。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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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为理想献身的神话传说中，严格来说，没有一种尚武的文化，如日本的武士、中世纪的骑士等，能够做到无情地、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的理想。无论在言语上如何夸大，当面临着生与死的严竣考验，宇宙中每一个种族都是自私的。那么，在那些由克隆技术延续后代、自出生便接受战争教化的天顶星人当中，有多少人会为理想而不惜一切？对天顶星军队最出色的飞行员米莉娅·帕丽诺来说，结局是必然的：她高傲的自尊和全然的自信．巷夸她无法接受空中和地上两次格斗部被麦克斯·斯特林击败的事实。她无法压制自己情感上的冲动。杀掉仇人，便成了摆在她面前的惟一道路——复仇，不惜一切代价。

　　毫不奇怪，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为以后的诗歌、争论、学术研究和伟大的戏剧提供丰富的素材。

　　                           ——艾尔塔那·黑莫尔，《冬天里的蝴蝶：人类关系与洛波特战争》





　　太空堡垒小心翼翼地在太空中游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对于战争，它也只能如一个老兵一样听天由命。

　　天顶星人已经向他们发起过多次攻击，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在战斗中的生活更显充实。死亡时常光顺——这场战争已延续了数年。船上的每个人都在想，当下次攻击来临时，被列入死亡名单的可能就是自己。

　　麦克罗斯城的市中心是一个公园，这是市民们精心布置出来的。头顶是地球上的仲夏夜空，它是影像虚拟工程师的杰作。周围甚至还有蟋蟀的叫声——这些幸运的宠物在战争幸存下来。

　　麦克斯·斯特林在和平喷泉附近的街灯下踱着步子，几米之外泉水潺潺流动，他看了看表，这已是他在两分钟内第七次核对。

　　“天，都快九点了。她不会有什么事吧？”

　　他担心米莉娅不会出现——实际上，他反而更担心她真的会出现。这个相貌普通的年轻人整了整领带。希望他惟一一件运动夹克小会显得太过寒酸。他突然心里一沉，发现自己忘了去取预订好的鲜花。

　　他不知道死亡正在身边徘徊，一双残酷的眼睛已经在阴影里盯了他好几秒钟。

　　“真不敢相信我约了她在公园见面——一位女孩，还是晚上！”他自言自语道，“她不会是被人抢劫了还是什么了吧。”

　　实际上，街头犯罪在麦克罗斯城几乎不存在，而且由于惩罚非常严厉，重犯的数字达到了零。但是对一个等待着梦中情人的年轻男子来说，这些数字毫无意义。虽然这个女人他在几小时前才刚刚认识。

　　而正是这个女人。冷静地躲在黑暗之中，准备取他的性命。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跑动的脚步声，还有她的怒叱：“地球人，准备受死吧！”

　　米莉娅一早已经到达，一直在暗中窥视着他。她在二十五分钟前就计划好，等约会时间一到就把他杀死。仇恨在她心中弥漫，但是一股奇怪的感觉却不断渗透——她感到自己仿佛被他吸引，当中的原因既神秘又难以名状。

　　她对自己说，她只是在研究敌人的行为和可能的弱点。她努力克制想看着他走动的欲望。她对自己说，她只是在等待最佳时机，虽然公园的这片区域空无一人，但她仍然让时间一分一分的流逝。

　　米莉娅观察着他的眼睛、嘴唇，还有他的一举一动。她感到心中一阵颤抖，无论精神上和身体上受过多严格的军事教化，也无法令它平静。但最后，凭着一股为理想献身的巨大意志力，她猛然冲了出去。

　　当然，麦克斯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起初，他还以为这是个玩笑。

　　他见到她像一头忧雅的猎豹似的向自己冲来，闪着寒光的匕首高高举起。米莉娅浓密的绿发在身后扬起，仿如一面旗帜。她仍然穿着棕色的紧身衣，脚上穿着-一对及膝的蓝色长靴，一条黄丝巾系在颈上。

　　她的眼光变得狂热。她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天顶星战士，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个忧郁的地球人却令她犹豫不决——甚至令她变得软弱！但这一切终将结束，麦克斯会死去，以补偿将她击败的罪孽，而她将再次成为不可征服的米莉娅。

　　麦克斯正用练习过无数次的礼仪向她问候，惯常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又在他脸上浮现。“米莉娅，很高兴见到你……真开心你能来……哎……”

　　她向他扑过来，锋利的刀刃发出迫人的寒光。这把匕首是日本倭刀和兰德尔猎刀的混合体，有一个圆形的护柄。她见无法完全封住麦克斯的退路，便将手中的匕首朝他猛掷过去，同时又从身上抽出第二把利刃。

　　两把匕首都不同于她惯用的天顶星武器，但重量和平衡性相差不大。用枪会快很多，但内心热切的复仇感使米莉娅选择了较为传统的武器。他们必须进行一场面对面的肉搏，冰冷的钢制武器将刺入这可恶的地球人心脏，重拾她失去的荣誉。

　　这时，麦克斯终于意识到这凶狠的刺杀并不是玩笑。他的反应速度在SDF－1上是最快的，连医学专家也几乎难以测量——他的身体协调性和反应速度无人能及。

　　麦克斯还在想着米莉娅会对他说些刊么，他的身体已经感应到匕首的锋芒，本能地闪避。某种对战斗的神奇预感打断了他脑中正费尽心思筹划的一场浪漫演讲。

　　电光火石的一刻，他一一避过袭击。匕首从他身边划过，深深射入一棵树干。

　　这是她第一次失手。但她没有后退，仍然继续攻击。

　　麦克斯吃惊地望着她向自己冲来。她将第一把匕首的刀鞘远远抛出去，它无声地落入草丛中。

　　“喂，你疯了吗？”在情感上。麦克斯已经深深爱上了她，但本能却在发出警告，预示着威胁即将来临，令他的身体自动作出反应。

　　她将第二把匕首拔出剑鞘，“我是米莉娅·帕丽诺队长：天顶星的战士！”

　　麦克斯呛了一下，“看来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没戏了。”

　　他体内的某些东西已经作出了改变，他将重心前移，就像一个带球前锋——这让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双手则握成拳头，一双SDF－1上速度最快的拳头。

　　然而，他仍然为她着迷。他压抑着反击的冲动。一次小小的谋杀未遂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他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她。

　　她看着他移动身体，投来关注的眼神。这个懦弱男子的关心（为了想像中爱人的安全）是如此可鄙，而且用错了地方，然而……

　　在她内心深处，她清晰无误地感觉到，麦克斯的犹豫是出干对她的爱慕。在她无敌的军中生涯里，还有谁会为米莉娅·帕丽诺的安危显露出如此单纯、钟爱的关切？

　　没有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突如其来的想法驱使她再次向麦克斯扑去，这次一定要将他杀死！

　　当金属匕首从剑鞘中拔出时，发出几声“嘶嘶”的响声，锐利的锋刃在公园柔和的街灯下吐出邪恶的寒芒。“傻瓜！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他的双眼流露出一种令人恶心的诱惑和倾慕。对一名直正的战士来说，他对她的那种关心是毫无意义的——但它却在侵蚀着她的决心。

　　仉在她体内，一股强烈的仇恨正热炽地燃烧。杀了他！立刻动手！在被他征服之前……

　　“为我的生命？那你又为什么耍袭击我？”麦克斯迷惑不解。但他的身体已做好准备，两人都摆出徒手格斗的姿势，看来这一战势不可免。

　　她像一名剑术大师般将匕首举到视平线上，两人帮感觉到它锋利的寒光。“我要报仇！”

　　他的手伸向那把深陷在树千里的匕首，她重新对情势作出评估，让麦克斯拿到匕首更符合她的原意。她想跟他来一场公平的决斗，击败他、羞辱他，就像他对她所做的一样。

　　他的手从匕首的刀柄上缓缓移开，转身对着她，“恐怕我不明白我们到底在打什么。”

　　他没有碰那件触手可及的武器。他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但另一方面，他的生命又在那里，在凝视着她，一把匕首握在她手里——这个女子，他的生命中不能没有她。

　　不知军事法庭对爱上敌军飞行员的人会给予什么惩罚？

　　“你说的复仇是指什么？如果你是天顶星人，我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要搏斗。”他几乎说不出这个词，“可你为什么要报仇？”

　　她高举起手中的短刃，这把匕首仿如一把缩小的日本武士刀。刀锋锐利、锃亮，镜子般反射着光线。“我……我有原因！”

　　说话问，她高离跃起，以美洲狮般的迅猛速度向他扑去。

　　麦克斯的激情和疑虑已暂时退到一边，身体的本能反应占了上风。

　　铎利无比的刀刃刚刚刺到他所站的地方，麦克斯已经腾空跃起。

　　她用天顶星脏话狠狠地咒骂一声，看着他从容落下。他没有逃跑，只在她身边游走闪避，“米莉娅，我对你做了什么？”

　　米莉娅知道他留下来的用意，她像瓦尔基里①一样，再次举起手中的匕首，锋利的刀刃反射出阴森的寒芒。

　　【①北欧神话中战神奥丁的女仆，她引导阵亡者的灵魂到瓦尔哈拉殿堂。】

　　“你击败了我。但你甚至不知道我是准，是吗？”

　　地舞动匕苗，在他们之问划出一片扇形的雪花。“我是天顶星军队最出色的飞行员！我不能受到卑劣的地球人的污辱！”

　　她朝他冲去，犀利的刀刃破空刺出。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她便做出两次巧妙的刺杀，若是换了别人，早已经被她开膛破肚。

　　但麦克斯总是快地一步。他没有反击，就像影子一样躲开她的砍杀。看到对手的从容不迫，米莉娅更加恼怒．但同时也感到相当困惑——他仍然对她抱有懦弱的人类情感。

　　她克制住往内心扩展的混乱思绪，再次发起攻击，但匕首又一次落在空处。

　　她又惊又惧。老天！他的速度太快了！她的恐惧不是因为害怕死亡。天顶星人对死亡从不畏惧。在这场生命中最奇怪的战斗里，她无法分辨自己这种对麦克斯的恐惧到底是什么。她曾经想了又想，猜测着这个击败地的魔鬼到底长什么样子，却没有一个接近真相。

　　“第一次是你的运气！第一次你取得了绝对胜利！”

　　她刺向他，刀刀命中，麦克斯以惊人的速度避过。

　　“现在谁也救不了你！”米莉娅发出凶狠的怒吼，“我要打败你！”

　　她一个回旋，嗜血的锋刃划出一段凌厉的弧线。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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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一些爱发牢骚的人仍然公开指责那晚在和平喷泉附近发生的事件。当然，这些人也同样不能理解本书所阐述的观点。

　　罗伯特·海尔布鲁诺这样解释道：“这些人使我们更加无情地投入战争，可叹的是，他们也是战争无法中止的原因。”

　　                                   ——贝蒂·格瑞尔，《后女权主义与洛波特战争》





　　米莉娅是个高明的刺客，速度也很快，几乎及得上麦克斯。她打算连续几下刺削，将他逼到那个粗大的树桩前。不出所料，他被绊倒在地。

　　她欣喜地盯着他，那苍白的喉咙正等着她的宰割。这是她自己的决斗，只要手腕一翻，结果麦克斯的性命，她的屈辱就会被洗刷。然而，谁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犹豫了一下，她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尤其是面对敌人之时。

　　麦克斯躺在地上，抬头望着她。这是他在战斗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首先是在SDF－1上的格斗，然后是这次在麦克罗斯街道里的单打独斗。

　　他本应担心自己的生命。然而，面对着米莉娅的夺命匕首，他却听到德斯·利塔尔的老歌在耳边回荡，“不要抛弃我，噢，我的爱人”。此时，时常萦绕心头的歌词占据了他的内心：

　　在今天，我们走向结婚礼堂

　　米莉娅向他跃起，利刃划破仿佛凝滞的空气，朝着他的心脏刺去。在他尚未明白之前，他的身体已经作出了压应。他拾起一块扁平的石头挡在胸前，匕首刺在上面，火星四溅。只差一线，他的两只手指便被切了下来。

　　这次不成功的出击使她失去了平衡，他向后退了一步。她摇晃了几下，稳住重心，再次发起致命的攻击。他腾空跃起，向着那把仍然嵌在树干上的匕首冲去。

　　她尾随而至。

　　“没用！”她胜利地吼道，朝他一阵猛劈，他们移动着步伐，来往攻杀。麦克斯向后退缩，另一把匕首离他只有一寸之遥。“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或许是出色的地球人，但有哪个地球人能和天顶星人相比？”

　　他假装离开那棵树，突然转过身，匕首魔术般到了他的手里。她迟了一步，匕首刺在树干上。

　　“是吗？我们走着瞧。”他握住匕首，几乎有点犹豫地取了个防御姿势。她朝他冲过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人都把匕首刺杀的要诀扔到一边，以匕首为长剑，用剑术展开搏斗。两把匕首碰撞，火星四溅。麦克斯在学院就学过击剑，在太空堡垒防御军中的磨练使他的格斗技巧更上一层楼。而米莉娅则是一名天顶星人——战斗就是她的生命。

　　缠斗中，麦克斯的匕首突然神奇的黏在她的刀刃上，转了几圈，她的利刃脱手而出，高高飞起，掉落到几米之外。米莉娅呆立当场。

　　麦克斯握着匕首横在她的脖子上，她傲慢地仰起脸。

　　“我想我又赢了。”他说道，但是他的声音却给人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米莉娅·帕丽诺，这个天顶星人的王牌飞行员，她从未想过会面对这一刻。“我输给你了。”她说道。

　　我不能忍受这个耻辱i她跪下来，解开丝巾袒露出白皙的喉咙。她等待着利刃冰冷的亲吻，希望它迅速结束自己的痛苦。她无法遏止，泪水从眼里涌出——这不是害怕，也不是愤怒，而是一股难以名状的冲动。

　　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也在犹豫着。她以为他想展示自己的残酷，当天顶星人处于他的位置时，他们通常都是这样。她没有怪他，无论他想怎样，她都会勇敢面对。或许，他只是想听到她承认自己的失帔。

　　“结束我的生命。”她低下头，飘逸的绿发覆盖在脸上，“请你动手吧。”

　　她最后感到的不是刀锋贴在肌肤上的寒栗。他把手指放在她的下巴上，托起她的脸，“我做不到！你太美了……”

　　突然间一切都似乎变得不真实，对她来说实在太难理解。当他把匕首扔掉时，她只感到些微的惊讶。

　　米莉娅充满喜悦地抬起头，看着那张脸上的困惑、惊奇和某种她刚刚开始理解的感情。

　　她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仿佛飘在半空。心底一丝残存的天顶星人的好战本能在发出警告：阻止他，不要让他……

　　但他已经付诸行动，他们拥抱着、亲吻着，米莉娅被搂在麦克斯的怀里，麦克罗斯公园这片小小的草坪仿佛成为世外桃源。两人长久沉默着，直至麦克斯鼓起勇气。

　　“米莉娅，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疯狂，但——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是的，只要你喜欢。麦克斯，什么是‘结婚’？”

　　三名天顶星前间谍，利克、布朗和康达，正坐在离舰桥不远的RDF（太空堡垒防御军）军官休息室里。他们正卖力地讨好着舰桥上的“黄金三人组”。

　　珊米、维姚莎和琪姆感到非常沮丧。SDF－1的旅程似乎不见尽头，这艘飞船无法找到容身之地。

　　没有人愿意猜测太空堡垒在天顶星人强攻之下能支撑多久，但私下里，他们一致认为它已经达到极限，全凭运气他们才活到现在。

　　“你认为加拿大人会收留SDF－1吗，康达？”高大魁梧的布朗问道。

　　如果加拿大能被说服。违反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命令，让飞船着陆，收容它的船员，那他们还有希望。这是一场最艰难的考验：UEDC一向反时给予其成员国自治权力，可能会导致一场新的内战，但这却是SDF－1惟一的希望。

　　康达咬了一口食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我们的请求被拒绝，我们将会被永远困在太空里。”

　　三名女士交换了一个痛苦的眼神。

　　小珊米摇着头，显得非常紧张和担忧，“康达，请别这么说！”

　　琪姆忘记了手里还拿着咖啡杯，突然变得失落和脆弱，“当然……有人会拯救我们！”

　　康达没有争论，也没有表示赞同。以前他们六个在一起总是开开心心，但此时，他们只是沮丧地望着自己的咖啡。

　　“我们要有信心，”利克说道——这显得有点奇怪，数月之前，他惟一的信条就是天顶星战士的准则。

　　他们都没注意到麦克斯·斯特林从旁边经过，他正到处寻找他的指挥官。

　　“哈！终于找着你了，”他咕哝道，径直向瑞克·亨特走去。

　　瑞克独自一人坐在上首一张桌子旁，陷入沉思之中，双目出神地望着头顶的观察窗。连续出勤让他疲惫不堪，指挥官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担心着这艘飞船，担心着他的部下，还有如何理清自己的感情生活。

　　麦克斯打破了他的冥思。瑞克有点吃惊地请他坐下。

　　“是昨晚发生的事。”麦克斯开始诉说，“我想我要结婚了。”

　　瑞克一口咖啡喷出来，差点呛着自己。麦克斯连忙拍着他的后背。

　　“这是我听到的最荒谬的事情！”他咳了几声，最后说道，“你只约会了一次！老弟，你知道她哪也去不了，干嘛要这么着急？”

　　麦克斯显得异常坚决，“我们相爱了。”

　　瑞克开始说教。当上骷髅队长之前，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这样说话。但没等他深入阐述“为什么不应该急着结婚”这个道理，麦克斯打断了他。

　　“上尉，我担心的不是这个。”麦克斯用手帕擦了擦额头，“嗯……我不知该怎么说。她是我们的敌人。米莉娅向我坦白说她是天顶星人。”

　　瑞克久久地盯着他，面无表情。如果换了别人这样说，他一定会怀疑那个人是不是疯子。但他是麦克斯的朋友，而且刚看过他的心理评估报告。“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我爱她。”麦克斯说道，语气比平常稍微激动。

　　“你在说胡话！你和她之间怎么可能有共同点？”他没有留意到三名天顶星前间谍和舰桥上的“三人组”正在休息室的对面卿卿我我。瑞克一直在努力解开自己纠缠不清的感情风暴，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还会愿意深陷其中。

　　“我重复一遍，我爱她。”麦克斯坚持道。他突然用拳头砸在桌面上，杯碟被震得跳起来。“没有什么是爱情不能克服的！”

　　噢，是吗？瑞克在心里嘲笑道。刚才他一直试图理清他和明美、丽莎之间的复杂情感。麦克斯，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有一样东西它克服不了，见弟，就是你愚蠢的理想主义。爱情不会让你开心，我就是你的样板。”

　　麦克斯非常激动，“我不管你说什么，瑞克。我要和这个姑娘结婚，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

　　“好吧，看来你被她迷住了。你们认识了多久？”

　　“她很特别。”

　　“别激动。我很抱歉。我看得出你非常喜欢她。”

　　麦克斯稍微平静下来，“我想让你见见她。”

　　“这倒挺有意思。”瑞克说道，接着便发现有人正朝他走来。

　　米莉娅·帕丽诺，这位天顶星军队的精英飞行员，如今看上去却像时装杂志上的封面女郎。瑞克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他从未见过女天顶星人，见过的少数几个男天顶星人则丑得可以让时钟停摆。

　　这位年轻女子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显得雍容华贵，穿着一身简洁、忧雅的粉色夏季套装，纤细的腰间围着一条蓝色的腰带。她深绿色的秀发扎戚辫子。垂落到一边白皙的肩膀上。

　　“我们刚说起你。”麦克斯露出巴结的微笑。

　　瑞克眨巴着眼睛，楞了一会，结结巴巴地说，“你说得对，麦克斯，她很漂亮。我——我想我现在明白了。”

　　米莉娅沉静地笑了笑，“见到你很高兴。你和麦克新描述的一模一样。”

　　对她来说，结婚这个奇怪和恐怖的地球人习俗是件最神秘的事。但米莉娅异常兴奋，她要和麦克斯结婚了。一夜之间，她从一名天顶星指挥官变成了平凡的地球人。但她不会介意，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欢快，那么的美好……

　　麦克斯给她买了些新衣服，这个决定非常明智。穿着这身衣服，别人向她投来的目光完全不是面向敌人时的怒目相对。

　　真是难以置信，一小时前她还想着刺杀麦克斯。两人相处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向她解释什么是“爱”，她想让他解释得更清楚些——用一生一世的光阴对她解释爱的含意。

　　“你是个幸运的家伙，麦克斯，”瑞克一直在看着米莉娅，笑了笑，“忘掉我刚才对你说的废话吧。”

　　麦克斯喜笑颜开。瑞克又加了一句：“为了确保你们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我打算出席，还要亲吻新娘子。”

　　麦克斯耸耸肩，开心地点着头，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我就知道你会支持我，上尉。只是——”’

　　他伸手握着米莉娅，“你最好等一等再亲她，我得先把这些习俗告诉未来的斯特林夫人。太空堡垒防御军已经人手短缺，我可不希望见到骷髅中队的队长躺在医院里接受特别护理。”

　　当天便开始进行婚礼的筹备工作。格罗弗奇怪地保持着沉默，只是同意举行人们盼望已久的狂欢舞台。瑞克很了解格罗弗，他这样做一定有特别的理由，只是不知他到底想怎么样。

　　婚礼即将举行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太空堡垒，人们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异常兴奋。这至少可以让他们暂时忘却战争的存在。市长托米·栾和广播公司的总裁，还有数百名志愿者负责筹备工作。

　　大家吃惊地发现格罗弗下令要不遗余力搞好这次盛会，所有物资一律敞开供应。如果愿意的话，米莉娅甚至可以找到一万个伴娘。太空堡垒防御军和战斗机飞行员们更是特别热心，要把这次婚礼办得像王室庆典一样隆重。

　　筹备工作很快完成了。婚礼现在成为许多人的工作重点，他们忙着赶制礼服，准备佳肴美酒和会场的装饰工作。防御军的飞行员正在演练，他们要举行一个非常特别的仪式。

　　还有别人也在注视着这些活动。

　　在天顶星舰队，一双冰冷、残忍的眼睛正观看着这一事件的发展。可怕的宿命正在门外徘徊。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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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给你的信已经积了一堆，亲爱的文森，或许有一天你能读到它们，也可能永远看不到。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必须把自己心里的感想写下来——自从罗伊死后，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充实。

　　我听到格罗弗坐在指挥椅上，嘴里咕哝着某些令人惊讶的字眼：“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想他正变成个温柔的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看到他正在研究一块笔记板，那是米莉娅从中央数据库下载的书籍名单——那时她正在猎杀麦克斯。当然，莎士比亚也在名单上面。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该死！这次我们要改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

　　                              ——摘自克劳蒂娅·格兰特上尉写给她的兄弟文森的信





　　SDF－1里，到处都燃放着壮观的焰火。这只是前奏，一个令人激动的开端。整片区域装点着亮丽的色彩，平民和军人挤在每一个观察窗前，欢呼雀跃。

　　接着战机从前面飞过，它们在庆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两艘超级航母已经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金属前臂。变形战机从太空堡垒的飞行甲板和航母上起飞，集结在一起，开始执行它们的任务。

　　一条色彩绩纷的宽广光带从代达罗斯号航母的船首上扩展开来，像一条闪闪发光的跑道。战机越升越高，尾部喷出五颜六色的焰火。

　　整艘飞船上的人都激动无比，这不仅仅星一场盛会——它还是第一个在外层空间举行的婚礼。地球人与天顶星人的结合，清晰无误地表达了人类向往和平与返回家园的决心。这是希望之光，祈愿这场可怕的战争能够和平结束。

　　对于麦克斯和米莉娅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他们坐进麦克斯的变形战机，按预定时间从天而降，麦克斯穿上燕尾服，在前座驾驶战机，米莉娅则坐在后座上，不住整理着她的婚纱，拔弄着手中的婚礼花束。她无数次在火线上出生入死，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但此时，她还是发现自己止不住地颤抖着。

　　变形战机已经转换成“铁甲金刚”模式，有如一群未来派的巨人武士。它们排成两个一对，面对面地站在一条由光线组成的彩虹大道旁边。它们举起手中武器，那灰白色的机炮曾在与天顶星人的残酷战斗中用来对付敌人。不过此时，机炮射出的是一道道灿烂的光束，投映在SDF－1四周有意营造出来的雾蔼之中。这些光束像一把把交叉的军刀，横亘在闪烁着缤纷色彩的光带上空。

　　麦克斯驾驶战机在军队的致敬下慢速通过，米莉娅惊叹地望着连渐接近的“殿堂大门”，开心得说不出话来。

　　战机在代达罗斯号的甲板上降落。周围有里多的机械装备——这是战术军团地面部队的攻击武器。这些巨大的致命武器射出一道道无害的能量光束，在头顶形成一片光幕，麦克斯将战机滑行到升降台，他们将要下降到机舱甲板。

　　数之不尽的长短镜头早已等候着麦克斯的战机，闪光灯照个不停，人群围了过来，挤得水滑不通。麦克斯和米莉娅毫不介意，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分享他们的快乐。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

　　布历泰，这个像山峦一般高天的天顶星舰队指挥官，正凝视着从SDF－1的通讯里截取的影像信号。“这是我们见过的最怪异的地球人习俗，是吗，艾克西多？你能向我解释米莉娅·帕丽诺在做什么吗？”

　　她做的事显而易见：她在陪着一个蓝发的地球人缓步前行，穿着精妙无比、却似乎不方便行动的全套制服，手里捧着一束植物。

　　她甚至还挽着那个地球人的手臂，艾克西多推测她可能腿部受了伤，或是在生病，可她看上去一点病态也没有，她一脸的——艾克西多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她脸上的表情。

　　布历泰凝视着影像。除了他六十英尺高的体型，布历泰的外貌完全与地球人无异。他曾在与因维德人的战斗中受过重伤，一块发亮的金属片几乎遮盖了他的半个头颅，华丽的水晶球代替了他的右眼。

　　站在他身边的是艾克西多，一个弯腰驼背，看上去虚弱无力的天顶星人，体型远小于布历泰——以他们种族的标准来衡量他几乎可算是一个侏儒。但在艾克西多那肿大、畸形的脑袋里，却装载着他们种族大部分的知识和学问，他的智慧深为布历泰倚重。

　　艾克西多一双向外凸起、瞳孔如针尖般大小的眼睛也在看着婚礼的影像。“阁下，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她正在‘结婚’。”

　　他们正站在布历泰的指挥舱里，俯瞰着旗舰上庞大的舰桥。这艘巨大无比的武装旗舰长达十几公里，船体覆盖着厚重的装甲，还安装了防护罩系统。在经历了与SDF－1的剧烈战斗之后，它已是伤痕累累，被毁坏的设施随处可见。环绕指挥舱的透明圆球已被撞得粉碎，框架上残留着一些锯齿状的碎片。

　　天顶星人是一个全民皆兵的种族，完全没有人从事诸如维修之类的工作，也缺少这方面的天份。这种不合理的搭配是有意造成的，所有的物资均由他们的洛波特统治者提供。如果没有主人，天顶星人迟早将发现自己的装备日渐枯竭。

　　艾克西多解释道：“根据我的调查，它是指男性和女性地球人共同生活的一种状志。”

　　布历泰大吃一惊。他低沉刺耳的声音在指挥舱内回荡，“共同生活？米莉娅·帕丽诺和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球男人？”

　　“正确，阁下。”

　　但这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以克隆方式繁衍后代的种族，天顶星人从来不知爱情、家庭和性为何物。布所泰苦苦思索它的目的，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竟会渴望这样的亲昵行为？一涉及这些问题，一种极端厌恶和不舒服的感觉便从心底冒出，令他无法再深究下去。

　　布历泰在他那张宽大的指挥椅里坐下，仍然思考着这场婚礼的含义。“她似乎对这次侦察任务非常认真，甚至可能超出了她的本份。”

　　他的最初结论是米莉娅正在经受极大的折磨，这样做是为了渗透到敌人当中，刺探和了解他们那些伤风败俗的社交礼仪。但布历泰看到了米莉娅脸上的神采，正是这一点使他对自己的分析产生了怀疑。

　　就像那三名间谍——布朗、康达和利克——的事件重演。布历泰感到一阵恐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她似乎很乐意参加这些怪异的仪式。难道她也无法抵抗地球人生活方式的诱惑？”

　　艾克西多回答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阁下，她被那个地球人飞行员的魅力征服了。”

　　与瑞克·亨特和丽莎·海因斯被俘虏时。布历泰曾见过亲吻的示范。他强抑恐惧，回想起那可怕的一幕。宇宙中有多少智慧生物会让自己沉缅于这种下流无耻的行为？

　　但地球人生活的诱惑是不可否认的。数十名天顶星士兵私下通过微缩，背叛了军队向地球人投诚。这是他们种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兵变。有部分疯狂行为事关一个叫做“明美”的地球女人，以及她所拥有的一种具有催眠作用的特殊能力——“歌唱”。

　　“我们面临的危险可能已超出估计。”艾克西多说，“倘若那些向地球人投诚的叛变士兵并非如我们所想，只是有精神上的缺陷，而是一场兵变的征兆，那我们如何应对？”

　　布历泰摸了摸粗壮的下颚，垂下仅剩的一条浓黑的眉毛，“显然，这个叫做‘爱’的东西拥有非常强大的威力。”

　　艾克西多答道：“恐怕我得同意您的看法，阁下。我们天顶星人对这些具有感情因素的事物毫无防御能力。这个所谓的‘爱’能够被用作对抗我们的强大武器。”

　　布历泰望着婚礼中喜悦的人群、一脸幸福的米莉娅和微笑的麦克斯，眉头紧蹙，“武器，嗯？”

　　“是的，我们不能不防。”

　　他们从截取的影像里看到，麦克斯和米莉娅切开婚礼蛋糕，闪光灯不停闪烁，人群鼓掌欢呼。婚礼蛋糕是一个十英尺高的太空堡垒模犁，像武士一样处于攻击模式。

　　布历泰发出几声低沉的咆哮，愤怒地看着仪式的举行。为何充满幸福的米莉娅和麦克斯会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他对自己说，这只是指挥官的需要，是为了研究危险的敌人。他拒绝相信自己是在羡慕那些卑微的敌人。

　　在婿礼会场上，主持人请大家安静下来。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这不仅仅是一场结婚庆典，它是两颗致力于保护我们的灵魂的结合。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一个人，正是他的大力促成，才造就了这特别的一刻。下面，有请太空堡垒的司令官——亨利·格罗弗舰长！”

　　台下掌声雷动，人群分享蛋糕，畅饮香槟，纷纷举杯祝酒。

　　格罗弗站起身，穿着挂满勋章的制服。瑞克比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了解格罗弗，他知道舰长将解释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这场婚礼办成一场盛大的宴会。

　　格罗弗说道：“嗯，首先，我向两位新人——麦克斯和米莉娅——表示衷心祝贺。这场婚礼承载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正如你们所知，米莉娅是一名天顶星军官，她曾击落了我们多架战机。她来自一个我们所害怕和憎恨的种族。”

　　噢，别这样！瑞克想道。格罗弗想干什么？米莉娅雕像一样坐在那里，面无表情，盯着面前的盘子。麦克斯一脸苍白。聚集的宾客全都安静下来，目瞪口呆。

　　“是天顶星人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局面。”格罗弗强硬地说道．

　　“是他们，阻止了我们返回地球——那里有我们的家园和挚爱的亲人”他一只手握成拳头，“是他们，带来了伤害、毁灭和无尽的痛苦！”

　　“舰长，请别这样！”麦克斯忍不住冲口而出。

　　瑞克也同时喊道：“舰长！”

　　格罗弗向前走了两步，“现在，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时刻来提醒我们这些可怕的事情？我之所以这样做。女士们、先生们，是因为我们必须学会原谅我们的敌人。”

　　他的影像和声音传遍了整个太空堡垒——宿舍、休息室，还有麦克罗斯广场上那块巨型显示屏。

　　“这不是盲目，也不是出于无知、我们是一个强大而宽容的种族。我们不能责怪天顶星人，因为他们有着无法解释的对战争天生的渴求，他们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战争就是他们生存的意义。”

　　在太空堡垒的每一处，人们都惊愕地盯着屏幕——一些人开始萌生希望，另一些人则变得更加反感。

　　“我们也不能因为领导层的疯狂而谴责这个社会的个体。相反，我们必须看到他们好的一面。大家可能都知道，现在SDF－1上就有数十名投诚过来的天顶星士兵，他们通过微缩，转换成人类的体型。他们已经提出希望停止战斗，我相信他们的请求是诚挚的。”

　　他转过身，指着两位新人，“在庆典举行之前，我们对这些年轻人的血液进行了检测，发现天顶星人的基因和地球人完全一样。”

　　大厅里开始响起交头接耳的低语，而在飞船和城市里，它引起了数以千计的争论，后世的哲学家称作人类思想的转折点。

　　在明美的马克斯叔叔和琳娜婶婶拥有的中式餐馆小白龙饭店里，市长托米·栾和其他人正从电视上观看婚礼的直播。他们听见格罗弗说道，“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和平共存，就让这一刻昭示着一个所有种族融洽相处的美好未来。”

　　欢呼声和掌声如雷般响起，显示出人们对结束战争的强烈渴望。

　　格罗弗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请允许我再多说几句。”

　　屏幕上传出话外音。人们纷纷向格罗弗致敬，为他超凡的领导、勇气和自信。

　　在饭店里，托米·栾点着头，拭去热泪，“格罗弗舰长不愧为和平之父，真是个伟人啊。”

　　然而船里有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在街上砸碎酒瓶，向着格罗弗的影像挥舞拳头。自从第一次攻击以来，天顶星人已经带来了太多的损失、死亡和痛苦，复仇的欲望不会轻易消失。

　　这些格罗弗都预料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失去过自己的亲人，很难克制对天顶星人的仇恨。但是，这种仇恨情绪必须克服！毫无意义的互相毁灭必须中止！”

　　寒冷荒凉的阿拉斯加地底深处，在最下层UEDC总部基地里，海因斯上将用遥控器关掉电视。

　　他转身对着女儿，摊开手掌，“他疯了！我不明白，格罗弗怎能在这个时候奢谈和平！”

　　丽莎立即站到格罗弗一边．不仅因为格罗弗是她的前任指挥官，她绝对相信格罗弗的判断。“父亲。这是我们避免毁灭的惟一方法！如果我们还不考虑和平，那就意味着地球和人类的终结，你难道想这样！”

　　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丽莎！”

　　“对不起，父亲，”她对他说道，“但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超巨炮’的计划。”

　　海因斯上将捻熄手中的雪茄，避开女儿的凝视，“‘超巨炮’的发射日期已经定下。现在谁也不能更改。”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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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旁边有人在说，“结婚”这个词来自天堂。我没有接话，幸好也没有其他人接下话头，说出“蜜月”这个词出自地狱。我在心中哼着无声的圣歌，为这对新人，为我们所有人。

　　                             ——简·莫莉斯，《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者》





　　格罗弗仍旧紧紧吸引着他的听众。

　　“为了实现和平，每一位市民都肩负重担。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挑战，学会更加宽容。我不是要求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只是说，我们要伸出友谊之手。现在就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机会，我们要竭尽全力实现它。而在这里，麦克斯和米莉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天顶星人是一个强大和智慧的种族。让这个庆典成为我们渴望和平的象征。我们要仿效麦克斯和米莉娅：他们是今天的英雄，我们明天的希望！”

　　过了一会，人群才意识到他已经演讲完毕，格罗弗回到座位，让这对新人重新成为众人的焦点。

　　大厅内突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掌声。五彩纸屑飘撒在太空堡垒形状的婿礼蛋糕周围，每个人都向麦克斯和米莉娅欢呼致敬，祝贺他们结为夫妇。

　　人群同时也向格罗弗致敬，为地球人和天顶星人的友谊欢呼。

　　舰桥上的“黄金三人组”不由自主投入了三名天顶星前间谍的怀抱——维妮莎和高大结实的布朗、小珊米和利克，琪姆和紫头发的康达。

　　欢乐的人群举杯祝酒，为和平致敬。

　　格罗弗希望这一刻能够永存——他希望当欢呼和喝彩声停止之后，人们的承诺和决心仍然不会政变。

　　天顶星最高统帅多尔扎的司令部像一个悬挂在漆黑太空的巨大巢穴。其体积不亚于一颗小行星，这颗覆盖着重重装甲的人造卫星大到无法想像，远远望去，似乎能将布历泰的旗舰和数十万艘飞船都容纳其中。天顶星的超级舰队正在它周围集结，这支舰队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布历泰的军队与之相比简直成了侏儒。

　　多尔扎，这个日渐年迈的领袖，他的身材即使在天顶星人中也几乎是最高大的。此时，他正在司令部里踱步。几名部下笔直站立面前。多尔扎停下脚步，俯视着他们。

　　“我们不能再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它已经对天顶星军队造成了重大威胁。看来我们低估了这些微缩人的力量。”

　　结果表明，深受布历泰信任的智囊艾克西多的判断是正确的：天顶星人的先祖曾留下遗训，禁止与微缩人进行任何接触，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么做必定有其道理，只不过直到现在人们才弄清其中的缘由。

　　在多尔扎眼中，这些地球人已经变得比因维德人更危险。如果不立即消灭他们．天顶星人将面临灭族大祸。

　　“太空堡垒已变得极度危险，不能让它继续存在。我命令你们竭尽全力消灭SDF－1，即使这意昧着毁掉佐尔的大部分秘密、失去宝贵的知识。超级舰队很快将完成集结，准备出发。”

　　几名舰队指挥官右拳击胸，齐声吼道：“是！”

　　多尔扎露出一丝可怕的冷笑，我们将把他们的母星地球夷为平地，一劳永逸地清除威胁。

　　婚礼大厅内响起一阵鼓乐，主持人请出林明美。瑞克·亨特坐在台下，双臂抱在胸前，脑子里一片混乱。

　　她甚至比他们初次相见时更加漂亮——乌黑发亮的秀发、蓝汪汪的双眸，天生的动人气质。她穿着一件金色的旗袍，左边大腿处有一个高高的开叉。

　　她拿起麦克风，甚至还没开口，人群就停下了刀叉。明美向两位新人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接着唱起她最热门的歌曲——《可曾记得爱》。

　　瑞克回想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情景。当时他和明美困在SDF－1上一个偏僻的货舱里，濒临绝境。他就是在那里爱上了她，以为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她美妙的声音伴随着动人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让来宾们如痴如醉。

　　瑞克看见米莉娅羞涩地握住麦克斯的手。三名天顶星前间谍正拥抱着舰桥上的小妮子。康达、布郎和利克已经开始成功地融入地球人的生活。

　　克劳蒂娅努力克制自己的泪水。自从在罗伊死后，她一直没有流过泪，但明美的声音仿佛有一种神秘的魔力。瑞克看到泪水沾湿了克劳蒂娅的脸颊。

　　瑞克透过观察窗望向无垠的太空。罗伊，他最好的朋友，已经永远离去——还有贝恩·迪克森和成百上千的战友，还有多少人要离开他们？人员伤亡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

　　在冰冷的阿拉斯加地底深处，丽莎重新打开电视，观看庆典。看到明美展露魅力，她感到无比绝望：自己怎能梦想与她竞争瑞克的爱？我怎能和她比？她是那么明艳动人，她的歌声——就像某种奇迹。

　　婚礼的转播同时也被天顶星超级舰队截取，它们就如数百万只嗜血的深海怪兽从太空深处游出，饥渴地寻找目标。

　　指挥舱内，布历泰抬头望向屏幕，“这个女人的声音——可以令男人悲伤。”他以沉重的语气缓缓说道。艾克西多担忧地望着他。

　　就在明美准备演唱下一首歌曲时，一个紧急信号取代了她的影像。多尔扎的一名参谋官出现在屏幕上，朝下望着他们

　　“布历泰司令，请原谅打扰，我给您带来了多尔扎总司令的最高指示”

　　布历泰笔直立正，伸出手臂，“嗨，多尔扎！”他从明美的歌声里清醒过来。

　　“总司令命令你对SDF－1展开全面进攻。”参谋官通知他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将飞船完全毁灭。传达完毕。”

　　参谋官消失了，屏幕上重新出现明美演唱的影像，“嗯，阁下？”艾克西多低声问道。

　　布历泰阴郁地盯着明美，“最后时刻来了，我感到难过。我根本不想承担这个任务，艾克西多。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明美天籁般的歌声加深了他的悲痛，他强迫自己关掉屏幕。

　　忠心耿耿的艾克西多以洞悉一切的眼神关注地望着他的主人，他想对布历泰表示关心和理解，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布历泰的旗舰并不是惟一具有接收装置的飞船。整支舰队几乎每一艘飞船上的情形都一样：一群群庞大笨重的巨人战上聚在一起，观看聆听明美的演出——当然，他们也听到了格罗弗的演讲。当第一声作战警报响起时，这场天顶星人的荣誉之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抗。

　　“我不想作战。”一名身上挂满勋章的战斗囊飞行员抱怨说。他正盯着掌心里一个细小的物件，脸上流露着珍爱。另一名站在身后的飞行员凑过来，想看清楚是什么，但第一位色行员立即合上了手掌。

　　他的动作非常轻柔，因为他不想弄坏那个微小的明美玩偶，这是布朗和其他人叛逃之前送给他的。这名机师一直在聆听玩偶的歌声，直到它的电池耗尽。他无法解释这种吸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愿意看到SDF－1的毁灭，他以前的战友此刻正在那艘飞船里过着快乐的生活。

　　简洁严厉的天顶星语言几乎没有词语能表达这些想法，但这并没有改变这名飞行员的感受。

　　在他们周围，巨人士兵跑动着穿上战斗装甲，从枪架上抓起武器，上好弹药，准备总攻。甲板在战斗装甲厚重的钢铁肢体下震动不已。

　　刚才凑过头来的第二位飞行员飞快地向第一位飞行员摊开手掌。他们想的是同一件事，他手里也拿着一个微小的明美玩偶。他再次把手合上。当一个反对战争的人发现面前的同伴也有同样想法时，他的感觉将会大不相同，心中的希望之火将燃得更旺。

　　“我有一个感觉，咱们好像是去打自己人。”第二位飞行员道，勉强将自己的思想纳入天顶星军人的范畴。

　　军士长和军官怒吼着催促忙乱的士兵，快，快，快！甲板打雷般响起阵阵轰响。

　　一名已经披挂完毕的军士长觉察到有点不对劲，他命令暂停出发，举起手中的镭射枪走进宿舍。

　　“你们知道在战斗中违反命令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倾听两名战斗囊飞行员交谈的士兵中有一半产生了动摇，他们想起格罗弗的演讲和明美的歌声。不过，他们同样也清楚军士长所说的惩制是什么，与它相比，死亡已经算是最舒服的。

　　一名旁观者说道，“他说得没错！我们必须服从命令！”

　　“出发吧！”其他人喊道，他们开始行动，三三两两跑向自己的战斗岗位。但那第一位飞行员却段有响应．他望着其他人离去后背靠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陷入沉思之中。最后，他向前伸出手，久久地注视着掌心里微小的明美玩偶。

　　超级舰队开始变换队形，数百万艘巨型战舰在太空里一字铺开，攻击一触即发。

　　婚礼大堂内，当格罗弗拿起手中的通话器回答舰桥的呼叫时，凄厉的警报声已响彻全船，格罗弗大声宣布，“各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收到了红色警报！”

　　宾客们乱作一团，他不得不提高声音盖过人群的喧闹：“所有军人立即向战斗岗位报到。平民必须响应紧急征召，或者进入庇护所。太空堡垒将面临着全面攻击。”

　　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这是敌人第一次集中所有兵力向太空堡垒发起总攻，最终的结局，恐怕没有人会有疑问。

　　“愿上帝保佑所有人。现在，立即行动！”

　　除了少数人不知所措外，大部分人都很快行动起来。船上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战火洗礼，对这一次袭击，他们保持着从容和冷静。

　　“黄金三人组”咽下口中的食物，和三名天顶星男友拥抱一下，疾步向舰桥跑去。

　　向门口跑去时，瑞克·亨特回过头望了明美一眼，他没有时间停下来安慰她，虽然这是他此时最想做的事

　　麦克斯站起身时，一名值勤军官在奔跑的人群中停下脚步，回头望着他，“麦克斯，你不用执行任务。这是舰长的命令！”说完，他继续向门口冲去。

　　麦克斯缓缓解开蝴蝶领结，松开衣领。他深深叹息一声，察觉到米莉娅正望着他，他转过身，“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袖手旁观，亲爱的。”

　　她脱下婚纱，“当然不能，壶克斯，我和你一起去。”

　　他凝望着她，“啊？”

　　米莉娅站起身，“我见过你们的变形战机，还飞过一阵子，记得吗？我可以和你们的飞行员飞得一样好。”

　　“不——”

　　“在我们的盟誓里，我发誓要永远陪伴着你。从现在起，我们一起战斗。”

　　他清楚地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场战斗了。太空堡垒防御军需要动员一切力量，米莉娅的加入将使他们如虎添翼。他握住妻子的手，他们眼中的情意甚至比交换盟誓时更加炽烈。

　　“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他说道，“即使我们会死在一起。”

　　“噢，麦克斯！我决不会让你永远离我而去！”

　　“我也是。”他飞快地吻了她一下，两人手拉着手一起朝门口跑去。“这就是我们的蜜月之旅，”他边跑边说。

　　“我想你并不了解一名真正的天顶星勇士的决心。”她微笑着。

　　空空如也的大厅里，婚礼主持人仿佛变成了石像，一动不动。对他来说，这场婚礼是在SDF－1上的两年里最完美的一件事。这是他最擅长的工作，而他也尽了最大努力。

　　此时，他坐在混乱不堪的婚礼大堂里，双腿颤抖。他趴在桌上，头埋在双臂下。麦克斯和米莉娅的婚礼象征——那个直立的太空堡垒模型蛋糕，正在头上俯视着他。数百万艘天顶星战舰向他们逼近，他抽泣着，像船上每个人一样在心中默默祈祷：“上帝啊，请你拯救我们吧。”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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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扎，我的老朋友，亲爱的看护者，总有一天，天顶星人的质朴将成为你的噩梦。

　　对你来说，一切都那么简单：眼睛看见目标，双手举起武器，手指扣动扳机，能量光束消灭敌人。于是你得出结论，如果眼睛看得更清，双手更加稳定，武器运转正常，一切就都将完美无缺。

　　在引起那一连串动作的无数因素里，你没有看到其中微妙的关联。是什么让大脑命令眼睛去瞄准？是什么让体内的神经元令双手保持稳定？作出射击的决定？是什么动机使天顶星士兵服从命令？

　　哎，你会把这一切称为诡辩！但我告诉你：某些薄弱环节你没有看到。

　　                                ——佐尔临死前对多尔扎所作的评价（知道此事的仅多尔扎、艾克西多和布历泰三人）





　　前舷再次打开，升降台将战机送上飞行甲板。SDF－1和代达罗斯号、普罗米修斯号航母上的弹射组军士发疯似的将所有能飞起的战机全部送上空中。跑道、船腰和船首的组员不停工作着，他们的生命处在恒久的危险之中。在战机发射时，稍有不慎就会机毁人亡，尤其是在这无风的太空。

　　变形战机也升上飞行甲板，展开为了节省空间折叠起来的双翼和尾部副翼。引擎像魔鬼般发出怒吼，变形战机分寸把握得不差毫厘，避开其他发射中的战机，急速升上空中。

　　瑞克·亨特率领骷髅中队升空时，格罗弗从长长的观察窗里望着他们。其余的战机中队依次跟在后面，展开一场对抗天顶星人总攻击的战斗。

　　“愿你们个个都能平安归来。”格罗弗喃哺说道，嘴里叼着他那根老式的楠木烟斗。不过他在心里知道。这个愿望太奢侈了。

　　瑞克现在指挥着整个飞行大队，虽然有的人军阶比他高，但是论战斗经验之丰富，他的确无人能及。

　　“保持战机模式，直至收到我的指示。”他下达命令，“我们现在正接近拦截区域。”

　　担任他的僚机的是麦克斯，米莉娅坐在后排座位上，穿上了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制服，头上戴着“思维控制头盔”。

　　在天顶星人的重型战舰展开致命攻击之前，敌军的战斗囊先头部队蜂拥而至，它们的任务是削弱目标，尽可能清除并压制敌方反击火力。

　　瑞克的自行机炮猛烈开火，发出的声音像一把电动小圆锯，只不过上千倍地响亮。高密集导弹连成一条弹道曲线，刺穿一个又一个囊形的战斗躯壳。敌人在一团红热的火球中被炸得粉碎，消失殆尽。

　　变形战机的队形被冲散，机师们尽可能地互相支援，他们旋转机身，与敌军展开格斗。战斗囊部队像一个无法阻止的云团不断前进，绝望的变形战机在“云团”里左冲右突，不惜代价阻挡敌军前进的步伐。

　　格罗弗焦虑不堪，飞船正在维修，主炮无法发射。而飞船的第一和第二道屏障已经被攻破，塔台正在转动，机炮已经就位，准备发动凶猛的还击。

　　一架战斗囊被导弹击中，外壳装甲被击穿一个大洞，接着爆炸，化作无数碎片。另一架战斗囊被电磁炮击中，炮弹加速至重力加速的十万倍，被如此高速的物体击中，爆炸将是多余的。一架转换成“守护者”模式的变形战机在空中打了个滚，被战斗囊胸甲机炮炸得粉碎。

　　越来越多的战斗囊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将防御军的战机逼得步步后退。太空堡垒周围闪烁着一团团战斗中产生的爆炸火球，几乎每一秒都有数百个火球闪现。

　　麦克斯在方形瞄准器的十字线上锁定一架战斗囊，拇指正要按下发射键，米莉娅突然喊道：“不！等等！不要开火！”

　　“怎么？它正在我的射程里。”

　　她接管了控制，移动战机直至主电脑的瞄准中心对准战斗囊足肢附近的某个结构。不管那东西是什么，这都不符合战斗机飞行员击必杀的准则。

　　米莉娅却对她丈夫喊道，“现在，开火！”

　　麦克斯将目标放大拉近，轻轻触碰一下扳机。目标上那部分结构在一团爆炸火焰中消失不见。

　　那架战斗囊晃动着身躯，倾侧着失去了控制。它的主推进器断断续续地向各个方向喷出尾焰，不一会，它的机炮就变成了哑巴。但战斗囊没有爆炸，而是像一只跛足的鸵鸟向外飘去，划出一条无规律的火焰轨迹。

　　一直以来，变形战机飞行员所受的训练都是瞄准敌机的重要部位，务求一击必杀，麦克斯觉得自己好像学会了少林功夫里的点穴绝技。

　　“但我们如果这样瞄准，很可能会失去目标。”他提出疑问，转过头去看着他的新娘。

　　“我不想任何人在这场战斗中受到伤害。”她对他说。

　　“可是米莉娅，我们也不想丢掉自己的性命，是吗？还有SDF－1。”

　　她凝望着他的双眼，“记得舰长是怎么说的吗？麦克斯，我们不能只说不干。我们必须有所行动。这就是我向你指出的途径。”

　　“噢，明白了。你是对的。我们必须作出尝试。”

　　“谢谢你，麦克斯。”

　　麦克斯再次采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了两架战斗囊。这种办法的确可行。

　　“见鬼，那架战机怎么回事？”瑞克在战术频道里吼道。

　　他看见麦克斯的影像出现在当中一个显示屏里，“队长，很抱歉，刚才那几下打得不准。”

　　“别蒙我了，麦克斯。”瑞克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向一架战斗囊猛扑过去，前端镭射机炮气化了战斗囊机体上米莉娅指出的那个部件。“我们要不流血地结束这场战斗。”

　　格罗弗舰长说得没错，“和平的时刻已经来临。”瑞克喃喃自话道。

　　击毁战斗囊而又不伤害里面飞行员的秘密很快便传开了。这个细小的部件正好位于战斗囊足肢关节背面稍低的地方，这个位置很容易受到攻击。变形战机驾驶员们甚至展开竞赛，看谁能最准确地命中目标。

　　这个部位同时也是战斗囊最难防御的地方。变形战机飞行员以前从未试过向它射击，因为这里通常都覆盖着厚重的装甲，目标又太过细小。

　　可一旦他们明白过来，飞行员们开始变得热情高涨，战斗囊在他们疯狂的射击纷纷中弹瘫痪。一个幽灵中队的家伙一次俯冲便解决了三架敌机。

　　但战斗囊部队已经缩小包围圈，将SDF－1团团包围，而外星人的巨型战舰正从后面步步紧逼。

　　在敌军火力的集中攻击下，太空堡垒的身躯剧烈颤动着。

　　“舰长，二号推进器受到损坏。”维妮莎报告说。

　　格罗弗咬着牙，没有回答。他知道形势正变得越来越坏。

　　一名天顶星军官恼怒地闯进战斗准备室，一见里面的人连战斗装甲都没有穿上，顿时火冒三丈。

　　“布历泰司令命令你们准备进攻！”他怒吼道，

　　一名战上站在观察窗旁，望着外面繁星闪烁的暗夜，他手中握着一个微小的明美玩偶。在巨大的手掌里，它小得就像一颗豌豆。

　　“明美，可惜太小了，”他低声对自己说，其他人转头望过来。他又想起了明美的歌声，这美好的记忆使他充满渴望。他用粗大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个玩偶。

　　那军官破口大骂：“混蛋！你们直接违反了多尔扎大人的命令！立即向战斗岗位报到，否则把你们全部送上军事法庭！”

　　尽管明美的歌声与和平思想已经削弱了他们的好斗本性，但这些士兵毕竟还是天顶星人，而天顶星人的怒火是不可小视的。

　　一名士兵突然转过身，端起一支攻击步枪，扳下保险。

　　“你说什么？”

　　其他士兵也转过身来。舱室内响起一阵扳动扳机的声音，那名军官发现数十支枪口对准自己，“不要乱来！”他尖叫着，“想清楚你们在做什么！”

　　“你说什么都没用。”其中一人冷冷地对他说道，“我们不会再战斗了。我们的朋友在那艘飞船上。我们曾发过誓，和那些朋友订下了神圣的战斗盟约，绝对不会攻击他们。现在，滚出去！”

　　他举起步枪，瞄准那名军官，手指紧扣扳机。军官一声嚎叫，奔出舱室，脚步声在门外回荡。

　　布历泰倏然转身，向艾克西多吼道：“什么？这是哗变！”

　　“阁下。我们一大批优秀的飞行员不愿意离开母舰。他们拒绝接受下达的命令！在战斗中发生哗变的事在天顶星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但现在发生了。他在心里补充道，那些来自远古的警告必定有其原因。如果它们说得没错，我们将面临一场灾难！

　　“可是——请恕我唐突——他们这样做并非全无道理。”艾克西多继续道。

　　布历泰怒目而视，“无论有什么道理都不能哗变！”

　　“但你知道有些天顶星士兵在太空堡垒里。现在他们也知道了。攻击自己的同胞直接违背把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神圣誓约

　　“够了！”

　　“而且，敌人还采用了一种难以理解的新战术，他们只让我们的战斗囊失去战斗能力，而不是摧毁它。他们放过了我们的战士，而他们本可以轻易杀死他。攻击部队里的一些指挥官正准备撤走他们的部下，如果战斗没有中止——”

　　布历泰转身，大步向外走去。“艾克西多——”

　　艾克西多匆忙迈开步子，跟了上去，“还有，那场婚礼的转播——”

　　布历泰突然停下脚步，“我说够了！”他如巨石般的拳头在艾克酉多面前晃动着，他的拳头握得紧紧的，青筋暴突，关节格格作响，在布历泰的怒火下颤抖不已。艾克西多立即闭上嘴巴。

　　几秒钟仿佛非常漫长，布历泰几乎很不情愿地缩回拳头，但终于控制住自己。他再次沿着通道前进，天灵盖上的那块金属片和水晶眼球反射着头上的灯光。艾克西多温驯地跟在后面。

　　“不要再喋喋不休，”布历泰大声说道，“我已经明白了形势。发出撤退命令！召回所有天顶星战机。”

　　艾克西多顿了顿，目瞪口呆，“是——阁下，但这违反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这是最高统帅多尔扎直接下达的命令！”

　　布历泰继续大步前进，既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

　　在SDF－1的帆桥里，没有人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不会是奇迹吧？”只有珊米说道。

　　“是的，我们非常幸运。”坐在指挥椅里的格罗弗轻声道。这和那场婚礼有关吗？难道它起作用了？

　　克劳蒂娅开始召回变形战机。

　　麦克罗斯城里住房极度紧张，但这对新婚夫妇还是被慷慨地分配了一处住所。不过只要当前的紧急状态没有结束，他们不可能留在距飞行区很远的地方。

　　船上的工程人员仓促卸下两间相邻舱室的隔墙，给麦克斯·斯特林夫妇腾出一间小小的蜜月套房：一个带厨房的起居室和一间小小的睡房。他们还没来得及给它加上隔音材料，要到下一道工序才能完成。

　　所以，瑞克·亨特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听着隔壁舱室的小厨房里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响动。

　　“麦克斯，为什么它会着火？”这是米莉娅的声音，“这是另一个人类的古怪菜谱吗？”

　　“唔，亲爱的，你还是去外面吧。我来把它端出去。”麦克斯叫道。接着传出一阵灭火器发出的“嘶嘶”声。瑞克没有听到飞船的火警控制系统发出警报，他的结论是麦克斯将火弄熄了。

　　“奇怪，真是奇怪的一天。”瑞克叹道。

　　他并不是故意偷听他们的谈话。她到底做了什么？只是用了一点那种液体，食物油。瓶子上没有标明不能将它倒进咖啡壶呀。

　　麦克斯非常愿意暂时承担厨房的责任，但米莉垭坚持要插手。作为终生伴侣和军中同伴，这是我应该做的，她坚持说。

　　过了稍长一段时间，他们发出咯咯的笑声，接着关上了卧室房门。

　　瑞克拍打拍打枕头，倒头躺在床垫上，拉过枕头蒙住脑袋。

　　希望他们过得开心，他强迫自己想道。接着，他发现自己正想着明美、丽莎，还有克劳蒂娅，她依然为罗伊的死感到悲伤——她是那么勇敢，甚至比瑞克还坚强。

　　罗伊曾有次告诉过他一些事，这是那位最早的骷髅队长在和克劳蒂娅的缠绵爱情中发现的。

　　 ——爱上某人之前，你必须先喜欢他们。

　　他的脑里不禁浮现出一幅画面，如缎子般的棕色长发、纤细的体态，一个纪律严明、不苟言笑的长官，还有——在外星人俘获者面前的亲吻，他那时极不情愿，但从此之后，它却一直令他紫绕于怀。

　　我喜欢丽莎，或许我甚至——

　　他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脑袋放在枕头上，从宿舍内的观察窗望向外面无垠的太空，隔壁的舱室仍然一片寂静。

　　我累坏了。我觉得就像——

　　在他睡着之前，丽莎的面容一直浮现在眼前。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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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龙总是与我们其他人不同，不管他如何抗争，地球人的生活方式却始终对他有一种阴暗的影响。

　　但那些地球人都是疯子呀！难道没有人想到这会将他逼向忍耐的边缘，令他觉察到惟一的解脱方击就是将他们全部消灭？

　　                                       ——格雷尔





　　“外星人飞船，战舰级别，长官。”舰桥上，维妮莎盯着她的观测屏，紧张地说。

　　这次格罗弗早有预备，“主炮准备开火！所有追踪系统锁定目标！”

　　上次攻击间歇，工程师已经完成了维修和改造工作。经过漫长的调整，SDF－1终于能在转换成攻击模式的过程中，不对麦克罗斯城造成严重损害和人命伤亡。

　　“所有系统已启动，主炮正在就位。”克劳蒂娅简短清晰地说。

　　那两门主炮在飞船上方竖立了几个小时。此时，强力的变速马达已经将它们旋下，从飞船巨大。宽阔的肩部结构伸出，笔直地正对前方。

　　“主炮完成发射准备，等候你的命令，长官。”轮机室发来报告，克劳蒂娅只希望丽莎回到舰轿。“黄金三人组”和其他的组员都不错，而且也尽了力，但是没有人，或许除了博士，对这艘飞船的了解及得上丽莎。

　　珊米望着主炮降下，眼睛睁得大大的，“我打睹一定是个诡计。”她以年轻、急促的声音宣称，“这是个特洛伊木马！”

　　琪姆暂时停下工作，怀疑地盯着珊米，“特洛伊木马？他们知道我们不会上当！你到底从哪儿得来这个念头？”

　　“还有哪儿，特洛伊战争！还有，电影里经常出现这种事，”

　　两年来，他们一直试图将我们消灭，她却居然仍旧想着电影！琪姆咕哝着，继续她的工作，决定稍后要修理修理珊米。

　　珊米不怀好意的尖声说道：“好吧，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论，不妨说来听听！”

　　维妮莎打断两人的争论。

　　“舰长，”维妮莎晓道，“我收到外星飞船发来的明码信息。”

　　格罗弗从椅子上撑起半截身子，“什么？”他不想让自己过于乐观。

　　“他们请求靠近SDF－1，要我把它显示在屏幕上吗，舰长？”

　　格罗弗嘟囔一声，表示同意，维妮莎照此办理。突然之间，珊米的幻想听起来并不那么愚蠢。

　　“我重复一遍：我们正派出一艘非武装飞船前往你们的太空堡垒。我们请求停止敌对行动。请不要开火。”

　　敌军的旗舰极其缓慢地靠近，正对着主炮的射击范围。这艘战舰或许是一艘十多公里长的高科技武装飞船，但天顶星人相当清楚，在那两门悬臂式主炮的超级火力下，它不过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让他们靠近。”格罗弗对克劳蒂娅说，“但做好开火准备。”

　　克劳蒂娅拇指弹开红色保险盖板，露出主炮发射按钮。她盯着敌军战舰缓缓靠近，紧张得浑身直冒汗，但仍然强迫自己保持冷静，只要格罗弗一声令下，她便立即开火。她没有意识到在场每个人，包括舰长和其它军官，他们都暗自庆幸，这时是由他们眼里力量的化身克劳蒂娅负责火控开关。

　　椅罗弗让敌军旗舰继续靠近，再靠近。珊米关于特洛伊木马的想法占据了他的脑海。他心里想着这个布历泰——丽莎和瑞克曾描述过他。三名天顶星间谍和追随他们前来的变节者也说了很多关于他的事，还有米莉娅。格罗弗怀疑着，同时也希望这场奇异的战争会让他和布历泰面对面相会，他怀疑天顶星人的指挥官也有同样想法。

　　旗舰慢了下来，最后终于停稳。一个固定的目标，这使他稍为安心。但骤然间，数十道光柱从它后面旋转着射出，向太空堡垒高速冲来。格罗弗无需察看电脑显示屏，这种情形他以前见过，知道意味着什么。

　　维妮莎喊道：“发现一群大型三引擎攻击舰，正在高速接近！”

　　这些三引擎攻击舰正好落在射击范围内，克劳蒂娅的食指悬停在艟射按钮上。

　　他们想干什么？格罗弗沮丧地想。一瞬之前，和平仿佛已经近在咫尺，伸手可及。谁料到竟会是选样。是陷阱？

　　敌军的三引擎攻击舰已飞到旗舰前面，正向SDF－1接近，它们的推进器在后面留下数条旋转的耀眼光带。格罗弗正要下达开火命令。

　　突然之间，敌军旗舰前端的数百支机炮一齐发射，每一秒钟都有数十艘三引擎攻击舰化作一团闭火球，被炸得粉碎。蓝白色能量光束贴着敌军旗舰庞大的船体螺旋形向外射出，迅速改变方向，击毁一个个目标，顷刻间，来袭的攻击舰无一幸存，太空中布满短暂燃烧的残骸。

　　格罗弗咽了口唾沫，“关上保险盖，但随时做好发射准备。”

　　克劳蒂娅闭上双眼，心里祈祷着，拇指合上按钮上的保险盖。

　　依照舰长命令，她的拇指依然放在附近。

　　布历泰站在指挥舱内，双手背在身后。不出所料，“阴谋家”凯龙很快出现在投影视屏上。

　　“布历泰，你疯了吗？”

　　布历泰冷冷地盯着他，“你很清楚，你的飞船妨碍了一项外交使命，所以我消灭了它们。还有，你是不是忘了称呼我的职衔？”

　　凯龙心中剧烈争斗一番，不得不接受事实，“司令，到底怎么回事？我拒绝放过那些地球人！我们都知道多尔扎的命令！”

　　“你什么都不知道，凯龙！还有，我不想再听到你谈论这件事，今天算你走运，你没有带领你的部队冲在前面！”

　　“简直太荒唐了！”

　　布历泰指挥椅一转，切断通讯，嘴里喃喃自语：“你错了。”

　　天顶星旗舰像一条硕大无比的杀人鲸，停泊在SDF－1最具威力的武器前面。

　　“停在那里不动了，舰长。我想他们是等着我们有所表示。”克劳蒂娅的指甲压着保险盖边缘。

　　如果不是寻求和平，那他们为什么击毁自己的战舰？为什么不消灭我们，他们本可以轻易做到？

　　“他们想派出一个使者，好极了，”他决定说，“同意他们的请求。”

　　变形战机伴随其它飞机飞了过去，其中有安装着“猫眼”侦察器的侦察机和其他探测飞船，密切注视着敌军充当使节的战斗囊。

　　那架战斗囊一切如常，只增设了一具辅助通讯装置：没有武装。“猫眼”侦察机和别的侦测飞船证实了它并不是珊米假设的特洛伊木马。

　　瑞克·亨特止住骷髅中队飞行员们的争论，告诉他们说他知道这件事很奇怪，而且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但是他提醒他们，战机中队并没有受到任何袭击。

　　这个有史以来最怪异的护航机队到达SDF－1的船坞，变形战机现在转换为“铁甲金刚”模式，手中的链式机炮指着敌人的战斗囊。

　　外交使团很快被送往机舱甲板，PA广播系统宣布开始标准的检查程序，对使者途经的区域加强保安。没有人希望让报复性的暴力活动毁掉这次得来不易的和平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的安全措施是空前严密的。

　　敌军战斗囊屈下足肢，后部关节折叠收回时，它的头部触到甲板上。背后的—块舱门滑动打开，一名巨人战士走了出来，警戒地观察四周。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战斗囊内传出一个尖锐、恼火的声音。

　　那名像座小山似的天顶星士兵露出恐惧的表情，“噢，请原谅我，大人！我真该死！”

　　天顶星士兵小心翼翼地向战斗囊里探入身子，捧出一个小人，万般小心地放在地上。显然，如果这名微缩的乘客受到任何损失，他很清楚自己的下场将是什么。

　　艾克西多穿着一件蓝色的麻质长袍，几乎每个微缩的天顶星士兵都是这般打扮，他从那名士兵覆盖着装甲的手上走了下来。

　　他晃动几下，有点站立不定，驼起的背脊比以前弯得更高了，“天！凭这么脆弱的身体，那些地球人怎么能生存下来？”

　　他转过身，打量着巨大的飞行甲板，它给他留下了一点印象。

　　不管对于地球人还是天顶星人来说，它的面积都蔚为壮观。

　　不过，他是天顶星人中惟一知道大小并不能决定一切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毫无用处。

　　“列队！”PA广播系统传出声音，一排军用车辆飞快驶来，几个“铁甲金刚”立即收起武器。那名天顶阜机师也啪的一个立正。姿势尤可挑别．让艾克西多感到非常自豪。艾克西多突然注意到，舱室周围还有些地球人，也都立正恭候。

　　从车上下来的军人潇洒地按军阶列队，一名身穿制服——他们的军装与天顶星人相差不大——的男人朝艾克西多走来，向他伸出手。

　　“麦斯卓夫上校，太空堡垒防御军，长官。我代表太空堡垒指挥官格罗弗舰长向您表示欢迎。”

　　艾克西多注意到麦斯卓夫和其他的地球人甚至比自己还高，不由轻轻叹了声气。或许微缩过程中出了点差错，也可能只是命中注定。

　　不管怎样，麦斯卓夫伸出的手掌正摆在他面前。艾克西多望着它，不解地眨了眨眼睛。

　　“这是我们欢迎朋友的方式。”地球人解释道。

　　啊，是的，这个原始的习俗表示没有携带武器！艾克西多将他紫红色的手放进地球人粉白色的手中，交换着友谊的紧握。

　　“我是艾克西多，事务大臣。”

　　麦斯卓夫，这个原本严肃、固执的仇外者在这场战争中已变得渐渐开明，他仔细地打量着艾克西多。

　　“听起来相当高级，长官。”

　　艾克西多开心地耸耸肩，“也不怎样。”他对麦斯卓夫笑了笑，麦斯卓夫发现自己也报以微笑。

　　上校指指自己的军车，“如果您准备好了，我们将给您提供一些更为舒适的服装。再与舰长会面，您吃过了吗？”

　　艾克西多想起转播的那场婚礼。他担心这些冗长的礼节会拖延和平淡判的开始。“啊，是的，吃过了。”

　　他们向前行走时，后面传来沉重的撞击声，整层甲板都震动起来。他们转过身，发现那名天顶星飞行员很自然地跟在主人后面，而铁甲金刚也仍然紧握着手中的链式机炮。

　　艾克西多很快使意识到问题所在。也明白这些地球人的担忧。

　　麦斯卓夫保持镇定，“请原谅，艾克西多事务大臣，但——能否请让他留在机舱甲板里等候。”

　　“噢！我忘了一个没有微缩的天顶星人无法通过那些小小的舱门。还是你想得周到！”

　　他转过身，抬头望着他的飞行员，“你待在这儿，看着战斗囊。”微缩转换过程多多少少让他变得急躁起来。

　　那名天顶星士兵绷直身子，大声应道：“是，长官！”

　　麦斯卓夫转过身，朝两名副官柞个手势，“你们给这个大家伙找点吃的。”

　　在天顶星士兵注视下，两名副官同时敬礼，“是，长官！”

　　动作准确，毫不逊于天顶星人刚才的动作。他们看着麦斯卓夫热情地将艾克西多带上军车，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摩托车警卫在前面带路。车队鱼贯而出。

　　两名副官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看天顶星飞行员，又互相对望一眼，“找点吃的？”一名副官道，“他不会是开玩笑吧！”

　　“麦斯卓夫可不是开玩笑的人。”他的同伴回答说。他们爬上自己的吉普车。

第二位副官伸手拿过通话器。对他的朋友说：“你负责向食物分配中心报告这个坏消息。”

　　接着他开始应付自己的任务，“喂，运输控制中心吗？听着，我需要几辆大型平板卡车……”

　　他们在城市中穿行，艾克西多对麦克罗斯大道上的情形感到迷惑不解。多么混乱的状况！人群居然可以随意走动！一切都显得杂乱无章。他怀疑这会不会是地球人有意在他面前故弄玄虚，

　　他尽量不让自己的视线停留在那些手拉手或者互相搂着腰的男人和女人身上。还有一些小型地球人，他们吵吵嚷嚷，成群结队，地球人管他们叫“儿童”。单是看着他们就令艾克西多感到一阵颤栗。

　　但他不得不承认这艘飞船维护保养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在和一个好战的种族经历了两年追逐战之后。天顶星的战舰从来不会掩盖受损部位，也不会修复。秘密情报显示的内容已摆在艾克西多眼前：这些地球人知道如何修复物体——很可能还懂得创造。这是一项可怕的优势，在双方的实力均衡中占据重要部份。

　　这里只有少数人身穿制服，而且他们似乎也没有受到严格监督。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购物区。”麦斯卓夫解答了艾克西多的疑问。

　　“啊，没错！我相信这就是你们用一种叫做‘金钱’的东西来领取物资的地方。”

　　麦斯卓夫搔了搔脖子，“唔。也可以这么说吧，大臣。”

　　他们沿着宽广的林荫大道向前驶去，艾克西多突然出了一身冷汗，身子开始发抖。麦斯卓夫坐直身子，怀疑飞船上的生命维持系统会不会和天顶星人不兼容，但那是不可能的呀。

　　他见艾克西多咬紫牙关，死死地盯着一块广告牌。那是一幅健美肌肤疗养院的广告，图片里那个温柔的健美小姐相当性感，一头棕色卷发，身上几乎一丝不挂，袒露着健美光滑的肌肤。这个年轻女人的海报在麦克罗斯城非常流行，她是仅次于明美的偶像人物。

　　麦斯卓夫把帽上往上提了提，将墨镜拉低，以便能随时跟上艾克西多的视线，他把手放在嘴边，干咳了几声，“咳，这个，要解释这个有点困难。”

　　艾克西多双臂交义艘在狭窄的胸口，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啊哈！军事秘密，毫无疑问！你们真是精明！”

　　麦斯卓夫哭笑不得，又不想将事情弄得过于复杂。

　　他将帽檐拉得更低些，“啊，没错。这是机密。”

　　车队向会议室驶去。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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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素：他们在搞什幺鬼，阿利谢？难道那些娘娘腔的RDF（太空堡垒防御军）连怎么打仗都忘了？

　　阿利谢：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参议员。他们和那些外星人正在互相教导对方怎样才能不打仗。

　　                           ——传言，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罗素参议员和马修·阿利谢之间的私人谈话





　　SDF－1与敌军旗舰靠在一起，两艘飞船之间只隔着一道狭窄的空隙，几乎眼对着眼。

　　格罗弗给克劳蒂娅留下指示，如果发现任何的敌对行动，她被授权可以发射主炮。几分钟后，他走进了飞船上最大的会谈室。格罗弗坐在一张高高的长椅上，麦斯卓夫坐在他的右手边，左边是一名情报主管，他们注视着艾克西多。旁边只有少数几名职员，房间显得相当空旷。

　　格罗弗不得不承认，这个畸形的天顶星人给他留下的印象倒不像是个残暴的战争狂人。实际上，他显得相当……拘谨。

　　“我们终于见面了，舰长。”外星人诚恳地说。

　　“是的。”格罗弗点点头。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少尉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将一杯橙汁放在艾克西多伸手可及的地方。女少尉靠近时，格罗弗和其他官员看到了艾克西多的反应，但显然他终于控制住情绪，只点点头表示感谢。

　　艾克西多拿起杯子，小心地尝一下。味道倒是令人愉快，但这饮料有种特殊的气味，他无法确定。这东西让人头晕目眩，相当刺激。

　　“唔……很新奇。”他抬眼望着她，“是什么东西？”

　　女少尉看了看格罗弗，征求他的意见。格罗弗毫不掩饰地点点头。艾克西多刚好转头望到。“这是橙汁，长官。产于我们自己的果园。”

　　艾克西多一时没有明白过来。当他开口时，他尽量控制着不让声音发出颤抖，“你的意思是，它是你们种植的？”

　　她显得有点困惑，“我们种植了榨出这种果汁的水果。”

　　“啊。没错，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意思。”他继续喝下剩余的橙汁，掩饰着自己的惊愕。

　　这些地球人居然吃曾经有过生命的食物！谁知道呢，或许他们还吃仍然活着的东西呢。他混身发抖，提醒自己说这不过是一种植物的汁液，但他的自控能力仍然受到了严峻考验。

　　这是那三名愚蠢的天顶星间谍没有提及的事情，可能是故意漏掉的，也可能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天顶星人的食物都是利用化学成分合成的。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这是洛波特统治的禁令。吃有生命的、或是曾经有过生命的食物将可能会消耗“史前文化”的基本能源。

　　艾克西多喝光饮料．以免让他们看出他的感想——害怕。他怀疑或许这屿地球人正在测试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会让他们得逞。

　　女少尉对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给，再来一杯。”她拿起空杯子，从盘子里又给他拿了满满一杯果汁。

　　“那……那就不客气了。”他故作轻松地说。

　　格罗弗抚着自己的黑胡子，他转过头，对麦斯卓夫说：“我想这里少了几个人，是吗？“

　　“没错，”上校点点头，“但他们应该快到达了。噢，他们来了。”

　　他朝门口指了指。

　　麦克斯和米莉娅走了进来，两人都穿着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制服。麦克斯立正敬礼：“长官，我们奉命报到。”

　　艾克西多站起身，将杯子放到一边，“啊！是我们的王牌飞行员。你好吗，米莉娅？”

　　她倒吸了一口气，条件反射地向他抬手敬礼，“对不起，阁下。我没想到您就是使节。”

　　艾克西多耸耸肩，表示这并不重要，”我发现你举行了一个结伴仪式……唔……结婚？相当的……有煽动性。”

　　米莉娅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您大概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吧？”

　　“没错，正如你也在想着我在这里做什么一样。这位一定是你的男性伴侣吧。”

　　艾克西多不仅是他们种族中最伟大的天才，也是年纪最老，知识最渊博的天顶星人。站在他面前，米莉娅看上去突然变得像个小孩，可怜巴巴的。“啊，没错，阁下。”

　　“天，你不用那么害怕吧。”麦克斯咕哝着。虽然站在高级长官面前，但他仍然几乎控制不住冲动，想将她搂在怀里，安慰地亲吻她，再次向她强调伴侣的真正含义。

　　正在这时，瑞克·亨特奉命报到。他敬了个礼，接着发现了一脸不安的麦克斯。“嘿，你看上去不大舒服。”瑞克关切地说道。

　　艾克西多仍然站立着，指着瑞克和麦克斯，叫道：“就是你们！”接着他咯咯地笑了几声：“一定微缩过程影响了我的记忆！你们两个是多尔扎旗舰上的俘虏，是吗？”

　　“有人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瑞克迟疑着问道。

　　“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艾克西多兴奋地说，“请告诉我：你们和其他几个俘虏是如何逃脱的？是不是隐蔽了某些地球人的特殊能力？”

　　实际上，是麦克斯的“铁甲金刚”伪装成天顶星士兵混入飞船。但瑞克不知道该不该把过个秘密说出来。他看到格罗弗和其他长官都没什么表示，只好胡乱搪塞过去，“嗯，我想你可以返么说。”

　　艾克西多重新坐下，手指抚着自己的下巴，“唔，又是一个军事秘密。”对他来说，现在的情形相当令人困惑，完全不合逻辑，世世代代都吃着有生命的食物，谁知道这对地球人造成了什么影响？

　　舱门再次打开，格罗弗说道：“好，人都来齐了。”

　　布朗、利克和康达列队走进会议室。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艾克西多，在他死神般的微笑之下畏缩不前。

　　“天啊，是艾克西多大臣！”三个人齐声惊叫，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没想到造成我们大叛变的煽动者今天在这里出现。”他淡淡地说。

　　利克混身打颤，鼓起勇气道：“大人，这不是我们的错！”

　　“对呀！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康达插了一句。矮胖、结实的布朗也附和道：”我们无能为力，阁下！”

　　艾克西多一摆手：“不用紧张。我没打算惩罚你们。”

　　他们解脱地喘出一口气．声音清晰可闻。

　　大家坐下后，麦斯卓夫道：“格罗弗舰长，飞船的主电脑将记录整个会面过程。”

　　格罗弗摘下帽子放到一旁，“很好。我们开始吧。”接着对艾克西多道：“事务大臣阁下，我们尚未清楚你这次前来的准确目的。迄今为止你只告诉了我们很少的一部分。能否请你为我们详细阐述？”

　　艾克西多朝他们扫视着，“你们的好奇心我完全理解，不过——好像人还没到齐吧，舰长？”

　　“什么？”麦斯卓夫压低嗓门道，一脸惊讶。

　　“我还想再多见两个人，先生们。一个拥有相当惊人的能力和战斗技巧，还有一个女人，她是你们的心理战术核心人物。”

　　“真是难以置信。”格罗弗喃喃自语，双睛直直地望着艾克西多。

　　麦斯卓夫上校看过那些投诚者的简报。他附在格罗弗耳边轻声道：“我想他是指那部电影，《小白龙》。他们一定也看过，以为林凯的电影特技都是真的。”

　　《小白龙》是第一部完全在飞船上制作的电影。林凯饰演的主角身怀绝技，用他的功夫打败了凶恶的巨人，他还拥有一个魔法徽章，利用它可以从手中射出致命的光柱。

　　“这显然是个误解，”格罗弗对麦斯卓夫说。他对艾克西多道：“我想不出你说的那个心理战术的核心人物到底是谁。能否请你祥细描述一下这个女人。”

　　艾克西多凸起的双眼眨了几下，“她经常在一些典礼仪式上表演，喊叫一些奇怪的口号。”

　　布朗向他的同伴倾过身子：“你想他会不会指——”

　　“不！不可能！”康达低声答道。

　　“我觉得有可能！”利克叫道。

　　“你知道，”艾克西多不耐烦地说。他站起来，走到证人席的旁边，摆了一个妖冶的姿势，唱道：

　　舞台惊魂，请你走开。

　　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瑞克呻吟一声．他不想成为第一个发表意见的人。如果他还看不出艾克西多指的是谁，麦斯卓夫上校一定会让他去见心理医生，并且禁止他飞行。

　　那三个间谍脱口而出：“他说的是明美！”

　　艾克西多继续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撕裂的假音认真演唱着《舞台惊魂》。他像一位听到美妙歌声的业余艺术家一般，摆出一副陶醉的姿态。

　　格罗弗低下头，挪开自己的视线。他竖起衣领，像只海龟似的缩在里面，压低嗓门说道：“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一定以为明美的歌声是某种武器。”麦斯卓夫说。

　　“让那个女孩到这里来。”格罗弗下令，“还有她的表哥。”接着，他费尽心思考虑着该用什么直接了当而又符合外交礼貌的方式请这位使节停止歌唱。

　　明美才出现在门口，艾克西多便大声叫道：“就是她！没错！”

　　她站在那里，像一头受惊的小鹿四下观望。

　　过了一会，林凯懒懒散散走进房间，脸上充满敌意。他愠怒地说：“我已经厌倦了被军队呼来喝去，你们从来不考虑平民的感受。”

　　“请问，”明美疲惫地说，“让我们到这里来，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

　　她和往常一样明艳照人，宛如神话传说中走出的公主，令人难以忘怀。虽然尽力压抑自己的情感，但瑞克还是发现那股熟悉的冲动叉在他心里涌起。

　　林凯站到她前面，仿佛保护着她免遭伤害。他盯者所有人，“别指望他们会回答你。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战争计划，从不考虑平民的生死。而且，他们——”

　　“不要再胡说八道！”格罗弗打雷般怒吼一声，连凶悍好斗的林凯也不禁有点发怵。艾克西多不禁想到，布历泰大人和这位舰长的脾性倒是挺相似的。

　　“我们有些事要问你们。”格罗弗对两人说道，“这次全面属于机密。只要你们跟别人提起，我保证让你们感到后悔，你们必须全面合作。明白吗？”

　　“明白了。”明美点了点头。

　　林凯站在那里不作声，也没有回答。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们需要我们合作，跟他们作对没有好处，这你还看不出来？”

　　格罗弗已经向艾克西多转过身，语气中显出一丝怒气，“大臣阁下，现在可以把你这次前来的目的告诉我们吗？”他开始燃起心爱的烟斗。

　　“该说的时候我会说的，”艾克西多诚恳地说，“但我向你保证：我这次前来的原因对你们和天顶星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格罗弗喷出一团蓝色烟雾，几位长官都假装视而不见。看来想读懂这个外星人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他不由想道。歌曲和舞蹈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只好耐心等他自己说出来吧。

　　在UEDC的地下指挥部里，丽莎·海因斯坐在一长排计算机操作员的尽头。丽莎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SDF－1上，她隐隐觉得，那些地球的主宰们正饶有兴趣地观望着，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她已经打消了返回太空堡垒帮忙的念头，但她却为此深受伤害。情况紧急、缺乏优秀军官、在当前的敌对状态下航行过于危险、你已经获准接触uEDc的机密材料、你的价值在于搜集情报——她父亲可以摆出一打理由让她留在原地，而她却无法抗争。

　　此时，她盯着面前的主控制台。她对“超巨炮”的事了解越多，就更确信这东西用处不大，只会使天顶星人变得更加愤怒。

　　她稍稍吃了一惊，发现父亲已经走进来，在她身边俯下身子。其他军官赶忙打起精神投入工作。海因斯上将在附近时，注意力不集中可太不明智了。

　　她开始意识到父亲并不受人欢迎。她在这里很难交上朋友，现在人人部知道她是海因斯上将的女儿，她已经被完全挤出了圈子。

　　她刚除下耳机，就听他说道：“喜欢你的新工作吗？一切还好吧？”

　　“很好，不错。”她撒了个谎，装出微笑说，“我知道SDF－1和天顶星舰队已经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

　　“我也听说了。”他父亲模棱两可地说。

　　她尽力用乐观的声音说：“嗯，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或许我们没必要使用‘超巨炮’。”

　　“有这个可能，但我很怀疑。”

　　她转过身，气馁地合上双眼。难道这里的人都看不见事实吗？接着，她感到父亲的手放在地的肩膀上。

　　“听着，丽莎。我们不能相信天顶星人。我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

　　她很想对他说，SDF－1的主炮就能轻易达到‘超巨炮’的威力，但却未能阻止天顶星人的攻击。但现在再说这些并没有好处。UEDC那些顽固的参谋、工程师和议员都对“超巨炮”的威力深信不疑，她的看法，他们只会一笑置之。

　　他知道她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只是暂时放弃争执，等待更好时机。他转身离开，边走边说：“我还有事要办。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到指挥中枢找我，”

　　“是。长官。”丽莎疲倦地说。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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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和博士保持密切关系．我敢肯定他对艾克西多所指的隐藏着的“史前文化”一无所知。假如他掌握了这种天大的秘密，我想他一定会改写爱因斯坦的名句：“史前文化”不会和宇宙掷骰子，但到了紧要关头，它必定懂得如何掷出一个最大的“六点”！

　　                                  ——拉兹洛·赞德博士，《地狱里的地球：洛波特战争回忆录》





　　“林凯军官，请问你的军衔是什么？”艾克西多在拱形会议室里问道。

　　林凯板着脸看着他，“我是个平民。”

　　艾克西多咯咯地笑了几声，“平时也拥有超能力？我很怀疑。”

　　林凯眦着牙，对这个外星人怒目而视，“见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艾克西多环顾四周，露出困惑的表情。他对这些地球人很满意，他们保证尽量地对他“说实话”，这是麦斯卓夫在路上告诉他的。

　　格罗弗插了进来，“大臣阁下，他没有撒谎。这个人没有什么超能力。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你所指的那种超能力。”

　　格罗弗是在赌博。地球人拥有超能力的骗局并不能吓退敌人，它也不可能长时间维持下去。整场战争中存在一些误解。他怀疑这是由于相互间无法交流造成的。现在是澄清事实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在屏幕上见过他。”芟克两多反驳道。

　　“噢，那是电影，只是一种娱乐。”格罗弗搔了搔头，考虑着如何才能解释得更清楚，“它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为了取悦我们。”

　　艾克西多决定暂时搁置这个疑团。他在研究天顶星人的古代资料和历史中也得到过“娱乐”，不过那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呀。“那你们的防护罩和攻击波束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只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是以住这艘飞船上发现的科技为基础开发的，那时它刚坠落到地球上。”

　　“哎，但你好像忘记说‘史前文化’！”艾克西多狡猾地说，“洛波特统治者种族里的伟大天才，佐尔，在他将飞船派往这里之前，他悄悄地把‘史前文化’的秘密和最后剩下的大量制造原料藏在这艘船上。”

　　此时，格罗弗终于看到了外星人手中的几张牌，他肯定这场会面是有价值的。所有关于洛波特统治者、佐尔和他为什么选择地球的问题不得不被放到一边、尽管它们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地球人的命运将在数小时，甚至数分钟内揭晓。

　　格罗弗按下通话器：“我想朗博士已经准备好了吧。”

　　朗博士走了进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才华绝对可以和牛顿、爱因斯坦平起平坐。但就连他也无法摸透“洛波特技术”的秘密。他一直在等候室里观蓿会议进程，急不可耐地想与艾克西多交谈。

　　艾克西多、明美和林凯，还有其他没有见过朗博士的人都吃了一惊，接着便明白他为什么会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朗博士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像个普通人，惟有那对眼睛似乎是全黑的，虹膜是透明的——既没有瞳孔，也没有眼白。

　　格罗弗想起了那天，那还是1999年。太空堡垒坠落地球才几个小时，他自己、朗博士和其他少数几个人首先登上冒着烟的残骸。他们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科技，可怕的战机和各式各样超出人类知识范畴的设施。

　　他们还发现了一段记录的警告信息，却无法弄懂。朗博士难以抑制对知识孜孜不倦的渴求，他不知何故直接接触了驱动飞船运作的某种能源。从那以后，他的眼睛就发生了变化。他自己也变得与以前不太一样，仿佛听到了天赖之音。但不管怎么说，正是依靠他的天才我们才修复了SDF－1，组建了太空堡垒防御军。

　　此时，朗博士正对艾克西多说道：“我们曾经多次听到过这个‘史前文化’，使节阁下。能否请你告诉我们它是什么？”

　　艾克西多的眉毛皱成一同，“你的意思是，你们仍然坚持声称对它毫不知情？‘史前文化’是宇宙中最具战力的能源。”

　　朗博士深不可测的漆黑双眼仿佛看进他心里。“我在这艘飞船上没能找到任何这样的东西，而且，自从你们的舰队到达太阳系后，我仍然在继续搜索。不过，我相信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你跟我来，好吗？”

　　格罗弗站起身，对其他人说道：“你们最好都留在这里。”

　　吉普车正在等候，穿越飞船内部大大小小的通道只花了几分钟，很快他们就进入一个动力区域，前面正是位于飞船发电站内的巨型反射引擎。

　　他们所处的这个大型舱室以前用于放置飞船的超空间跃迁设施，现在则摆放着一些从飞船的“针点”屏障系统上拆下来的设备，在太阳系的追逐战中，这个系统曾是飞船的重要防御武器。这个地方虽然闲置了好几年，但仍然有一些光团在里面闪烁着。

　　“当天顶星人首次攻击地球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进行了一次超空间跃迁。”朗博士解释道．“我们没有时间试验．也没有时间检测设备。这次跃迁原本是想跨出月球轨道，结果却把我们带到了冥王星。”

　　“我也记得。”艾克西多搔了搔面颊，凝视着这个巨大的、几乎空无一物的船舱。“你们那次跃迁过于接近行星表面，我们还以为你们想自毁。”

　　“你们逼得我们没有选择余地。“格罗弗以低沉的声音道，回想起那天造成的可怕毁灭和惨重的伤亡。他尽了最大努力才让它在脑海里消失。

　　“但跃迁刚刚开始，”朗博士继续说道，“超空间跃迁引擎突然……消失了，全部消失！它们就在眼前慢慢消失。从而再也不见。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只剩下那些东西。”

　　朗博士指的是那些光团：那是一用高速运动、散发着光芒的火花，如同荧火虫和小流星一样挤成一堆，在超空间跃迁引擎原来的位置里上下漂浮。

　　艾克西多向他转过身，“可以借用一下你带来的设备吗，博士？”

　　艾克西多很快便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唉，完了。这些的确是‘史前文化’残留下来的信号，但那个矩阵已经不见了。我也没有探测到其它制造原料，只有你们的武器系统和反射炉发出的少量辐射。”

　　艾克西多放下探测器，仿佛麻木了，“佐尔的秘密，全部消失了！这场漫长的战争一无所获！”

　　朗博士拍拍艾克西多的肩膀，以示安慰。“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再次找到它。谁知道呢？”

　　见到这两人很快就打成一片，格罗弗不禁愕然。“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回会议室去。”舰长说道，“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商议呢。”

　　在完全密封的反射炉深处，什么东西搅动了一下，接着再次归于平静。以朗博士相对原始的探测器，根本不可能发现它的存在。在这段距离上，那东西甚至有能力躲过天顶星人的扫描器。

　　在佐尔的安排下，最后的“史前文化矩阵”正安然留在自己的宿命里，等待它重放异彩的那一天。

　　“看来我们犯下了大错。”大家回到原位后，艾克西多承认道，“但是，你们不能否认那个女人的歌声具有强大的威力！”

　　“这我可真没想到。”格罗弗断然答道，向麦斯卓夫上校投去疑惑的一瞥。

　　但布朗却站了起来，”他不会否认，因为这是真的！”

　　“明美的歌声拥有无穷力量！”利克也跳起来，补充道。

　　那边的明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容背后好像隐藏着什么特别智慧似的。

　　“天顶星人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艾克西多对所有人说道．“在距现在非常遥远的古代，我们遇到了一种跟你们类似的文明，它几乎毁了我们。”

　　“你是什么意思？”格罗弗立即问道。

　　艾克西多那突起的、针尖般的细眼扫视着房间，“对于天顶星人来说，战斗就是生活。我们整个历史都是由一场又一场光荣的战斗所组成的。可是，接触到你们这种感情开放的社会，会使我们的士兵拒绝战斗。

　　“当然，这是不可容忍的，这种影响必须清除。忠诚的战士和洛波特统治者便着手清除了所有受到感染的同胞。”

　　三名天顶星间谍的脸色愈加苍白，但仍然保持沉默。其余的人面面相觑。

　　艾克西多继续道：“多尔扎，我们的最高统帅，将会动用一切力量避免我们祖先犯过的错误，倘若他收到我的报告，他会毫不犹豫地命令所有军队全力攻击地球，特别是得知‘史前文化矩阵’已经不在SDF－1上面之后。”

　　格罗弗的视线转向瑞克，“这就是你在报告中提到过的那支舰队？”

　　瑞克舔了舔了嘴唇，“是的，长官。它几乎有五百万艘战舰！”

　　艾克西多点点头，“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过你们知道，这些新发展——背叛的士兵、明美的崇拜者、我们最出色的战士和你们的一个飞行员结成伴侣——这一切改变了整个事态。”

　　他环顾四周，看到所有人都盯着自己，“所以，你看，”艾克西多说道，“除非找到某些解决办法，否则我们——布历泰的部队——将和你们一样，面临多尔扎和超级舰队的巨大威胁。”

　　布历泰坐在指挥舱内，俯瞰着旗舰的舰桥，一道投影光束在空中显示出阿卓妮娅的二维图象，她曾在战争中取代布协泰对抗地球人，惨败之后便由布历泰取代了她。

　　“司令！”她开口了，“你想让这种状况持续多久？”这是个中等身材、性格暴烈的女天顶星人，思维敏捷，野心勃勃。

　　布历泰双臂抱在宽阔的胸膛上，声如沉雷：“根据目的的情况，继续任何敌对行动都是不明智的。”

　　她向他冷笑几声，“好吧，等超级舰队到达时，我看你怎么办！”

　　布历泰跳了起来，“超级舰队？你做了什么？”

　　她自鸣得意地笑起来，“我向最高统帅汇报了我的发现，多尔扎大人已经决定动用超级舰队。”

　　“那么多尔扎认为那些地球人是个威胁，是吗？”

　　“没错。”她得意扬扬地说道。

　　布历泰的怒火如火山般爆发，但他却突然发现自己狂笑起来，仿佛一位处于世界末日的冷酷的上帝。这正是阿卓妮娅希望看到的。她盯着他，布历泰向后仰起头，一声狂啸，光线在他的金属天灵盖和水晶眼球纷乱闪烁．她突然感到内心深处涌起一股不祥的预兆。

　　“你这个蠢货！”布历泰控制住自己，开口说道，“你对历史一无所知，是吗？不，没有一个自大的天顶星人会关心历史！好，让我告诉你吧，暗箭伤人的朋友：我们注定要和地球人一起毁灭！我们已经受到了地球文化的感染，我们所有人——包括你和我——都已经被视为带菌者。”

　　“你肯定吗？”艾克西多轻声问，颤抖的双手紧紧握住通话器。

　　通讯没备是临时安装的，天顶星人还没来得及将他们的对话转成密码。艾克西多肯定地球人也截取了布历泰发来的消息。舰长向前倾着身子，向艾克西多表明自己知晓一切。

　　“你知道我的意思。”艾克西多说，“我能理解。”他将通话器放回搁架，抬头望着格罗弗。

　　“舰长，你们必须作好逃离这个星系的准备。我们会提供帮助。”

　　格罗弗的脸绷得紧紧的，“丢下地球不管？”

　　“是的。”

　　格罗弗挺起双肩，“决不能这样！我们发誓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艾克西多疲惫地点着头，“是的，我明白。我们天顶星人也一样。而且，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也没有逃脱的希望。‘史前文化矩阵’是我们成功的最大希望。我们舰队的资源已经快要耗尽了。”

　　他叹了口气，“看来我们很快将面临共同的敌人。”

　　麦斯卓夫突然说道：“你刚说什么？”

　　艾克西多望着他：“我的主人布历泰刚刚通知我，超级舰队正向这个星系进发。四百八十万艘拥有无穷威力的战舰。”

　　“好吧，既然这样，”格罗弗就事论事地说。“那就打吧。”

　　“你疯了！”林凯站起来，“你根本打不赢这样的舰队！我们完蛋了！”

　　麦克斯握住米莉娅的手，温柔地对她说道：“恐怕这就是我们的结局。真可惜，我们才刚刚找到对方。”

　　她握紧他的手，“我不怕，亲爱的，只要能在你身边战斗。”

　　U型桌对面的瑞克羡慕地望着他们，“并肩战斗。”他在心里道。

　　艾克西多仔细观察着地球人的种种反应。他非常满意。他可以告诉伟大的布历泰，至少在军事方面，他们找到了可敬的同盟者。

　　这时，他提高声音道：“这不是末日！我们或许还有办法！”

　　“请解释。”格罗弗板着脸。

　　“迄今为止，太空堡垒从未被击败过。在我能够确定之前，我需要多一点资料，但我相信我们总会找到取得胜利的办法。”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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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得出结论，现在布历泰和他的手下已被地球人所诱惑，他们要完全脱离我们的种族，对所有的天顶星人造成了威胁。

　　所以，每一艘可动用的战舰将加入到超级舰队中，我们要按照古代的遗训采取行动。

　　                                            ——摘自多尔扎的私人日记





　　“重复，所有军人立即向岗位报到。所有外出都已取消。所有预备役军人均应响应征召，立即与所属部队联络。平民要做好行动准备，等待进一步指示。一旦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立即发布通告。”

　　丽莎将吉普车驶入总部巨人似的停车场，猛地关掉收音机。她尚未从军方频道上收到任何通知，民用波段则在不断重复着同一段信息。

　　她快步向总部跑去，在门口亮了一下机要通行证。在简报室里，她听到了一项机密通告。

　　“在月球及地球接近区域，传感器持续察觉极高的能量扰动。这个迹象是敌军超空间跃迁操作的特征。不过，它的数量级是前所未见的。”

　　她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快步向他跑去。她脑海里显现出最后一次见过的超级舰队的情形，或者说，舰队的一小部分，拱卫着那个月球大小的巢穴——多尔扎的总部。

　　“情况好像不太好。”海因斯上将正对参谋部的准将说道。

　　“上将！”

　　她父亲望向她，与准将交换敬礼后向她走来。他拉着丽莎的手臂，领着她走进一间会议室．房门砰的关上后，他粗暴地问道：“怎么回事？”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父亲，SDF－1将会发生什么事？”

　　他没有斥责她的无礼，要在以前，他一定大发雷霆。不过他的声音里也没有丝毫同情：“它会被消灭。我们正在讨论，让它将敌军火力从地球和我们的军队身上引开。”

　　“你不能这么做！”

　　“对不起，丽莎。”他的声音里毫无歉意，“这是惟一的办法j”

　　她接受了事实，住总部待的时间长了，她明白父亲已不再是个领导者。他只是个卫道者、一个打杂的差役，为地球真正的统治者服务。

　　她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父亲，我想请你私下帮个忙。请你把我派回太空堡垒。”

　　“不！绝对不行！”

　　这次发火的是丽莎，“我应该和我的战友、我的舰长待在一起！”她挥舞手臂，指着忙乱的UEDC基地，“我不能留在这里，留在地底的洞穴里，我的战友们需要我。”

　　他知道自己将要失去她。过了一会，他从她的眼里看到了真相。我怎会如此愚钝，“超级炮”只不过是个幌子，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都是些胆小鬼．他们宁愿将地球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将这个念头抛开，尽忠职守的誓言重新占据了他的脑海。“对不起，但是——”这次他的声音里充满真切的痛苦。

　　“但是你不同意。”

　　“我不能让你在那里白白牺牲。丽莎，丽莎……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太空堡垒防御军的一名军官！”

　　他的声音很轻很轻，“我知道。”

　　“那就把我振回_占！。’

　　此时，他愤怒地望着她，“不管是不是你父亲，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胆敢离开，我会立即把你投进禁闭室。”

　　她控制泪水不从眼里滑落的努力只成功了一半，但她的声音却异常镇定，“是，长官。”

　　海因斯上将对这场争论的胜利感到深深的绝望。他知道，自己已失去了最后的家庭。

　　布历泰抬头望着投影屏幕，“什么事，阿卓妮娅？”

　　她不再装腔作势，“我们没有选择，布历泰大人。由于我们受到地球人的感染，多尔扎将不遗余力地消灭我们。我会留在这里，面对着超级舰队。能与您一起战斗是我的光荣，阁下！”

　　他明白她的话里还有另一层含义。凭一已之力，不抱任何幻想，对抗数百万倍于己的强敌。这是每个天顶星人都梦寐以求的战斗，也是天顶星人所追求的永恒。

　　“谢谢你。”他说道：“愿你赢得每场战斗。”

　　她屏住呼吸，这是布历泰最高的敬意，“你也是，布历泰大人！”

　　她的面孔随着投影光束消失，他转向另一个屏幕，“凯龙？你想怎么佯？”

　　凯龙一脸沮丧，抚弄着他完美的蓝色长发。“你知道我的回答。我们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既然打不赢，为什么还要战斗，布历泰大人！”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不配作一名天顶星人，凯龙。不过，这正是我意料中事。反正我从来世指望过你。”

　　在这最后一刻，所有人的本性都暴露无遗。凯龙没有勇气，只有冷酷和野鸾。其间区别只有这种时刻寸会显示出来。

　　凯龙露出了怯懦的真面目，他朝布历泰尖叫着，吐出恶毒的诅咒，“你将死无葬身之地！”投影光束消失了。

　　在他的旗舰上，凯龙有气正力地坐在指挥椅上，像一只受伤的蛤蟆。“好吧，我们走。”他扭头对他的副官格雷尔道。

　　“方位是哪里？”格雷尔小心翼翼地问。

　　以他现在的心情，凯龙巴不得有人让他发泄怒火。

　　“除了这里，哪儿都行。”凯龙陷入沉思，愤怒地瞪着双眼。

　　格雷尔没有回应，凯龙咆哮着骂道：“你聋了吗？”

　　格雷尔小心地斟琢着字眼，“可是阁下，我们不能逃跑呀。”

　　凯龙爆发出一阼狂笑，“不能？等着瞧吧！”他发出信号，旗舰的引擎发动起来，所有归他指挥的“博图鲁”战舰也都发动了。

　　格雷尔舔了舔了嘴唇，希望告诉凯龙自己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凯龙有个嗜好，就是砍掉带来坏消息的人的脑袋。

　　布历泰对“博图鲁”舰队的离去毫不在意，他考虑的是周围空间的波动。只要发生能量扰动，便预示着超级舰队即将到达。

　　他曾是多尔扎最得力的助手——他在那场令佐尔身亡的因维德人侵略中救过多尔扎的命。此时，他凝望着大战前夕涌动的宇宙，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扰动已出现在地球人的星系。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多尔扎大人！我们所寻求的，就是在战争的巨浪里浮沉，从最高到最低。请你好好记住我，因为这是布历泰最后的战斗！

　　马拉松会议仍在进行，听证室里每个人都疲惫不堪。电脑设备和分析仪器已经装好，情报官员和战况评估组的参谋也准备就绪。

　　“多尔扎会认为你们不堪一击。”艾克西多正说道，在这最令人疲惫的一刻，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会把舰队分开，从各个方向攻击我们，封锁我们的每一条退路。这就是你们惟一的机会。”

　　“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请说说细节吧。”格罗弗道。

　　艾克西多转身面对一块发光的投影屏幕，他已利用SDF－1的主电脑标出了战场示意图。

　　“他们的旗舰会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多尔扎的移动基地将会出现在这里。这是我最好的推测。

　　“如果你们能毁掉这几艘旗舰，这支超级舰队将陷入混乱。”

　　”战术就这么简单？”一人喃喃自语。

　　“不，这不是简单的军事策略，这是孤注一掷。敌军拥有压倒性的数量，长驱直入，我们的战术只能维持很短时间。”艾克西多反驳道，“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支舰队还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

　　麦斯卓夫上校双手洗脸一样搓着面庞，“那么，简而言之，直取蛇头，砸烂它！”

　　艾克西多点点头。他从战术屏幕旁离开。朝格罗弗站的地方走去。

　　“只要他们的攻击部队陷入混乱，我们惟一的生存机会就是联合两军的力量，太空堡垒和我们的舰队。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北半球有一支粗糙的、以洛波特技术制造的巨型大炮，但它最多只能造成轻微的损害。”

　　格罗弗站起身。“很高兴我们现在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他紧紧握住艾克西多的手。

　　“是的，我也很高兴。”艾克西多转身看着明美，她正望着他们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你的歌声，我们不可能联合在一起。”

　　林凯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双目紧闭，下巴顶在胸口上，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但明美仿佛还在梦中，“谁，我？真的吗？”

　　艾克西多缓缓点了点头，“我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地球人，但我现在意识到你的歌声非常重要。它触动了我们天顶星人的情感，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感情。在战斗中，这种感情可以爆发出伟大的力量。”

　　他似乎有点睑红。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他们惊讶了。连林凯也大受震动。

　　“你……你能为我们演唱一曲吗？”艾克西多吞吞吐吐地问道，满睑通红。“这样，我们也许对胜利还存有一丝希望。可以吗？明美小姐。”

　　“当然可以。”

　　她站起来，挺立在这个决定着世界的生与死，数十亿人的生存或是毁灭的房间里。她吸了口气，如钻石般清澈明亮的声音纵声歌唱。

　　她唱起了《可曾记得爱》，这是她第一张专辑里的歌曲，也是她最喜爱的。它的歌词很简单，既没有描述军队，也没有描述战争。它说的只是两个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艾克西多和三名前间谍仿佛被催眠一般。林凯闭上双眼，一脸冷漠。格罗弗，麦克斯、米莉娅和其他听众却都陶醉在歌声中。

　　起初，瑞克也被打动了。虽然失去了她，但在他眼里，她的魅力丝毫未减，尤其是现住。

　　但之后，他听到了另一种声音，甚至隔了几层船舱他仍然可以分辨出来。

　　机舱甲板内，升降台正在运作，将变形战机送上飞行甲板，准备弹射升空，这是最后一战了。

　　天顶星人已经准确抵达目标。这一次，天空里出现的不是白炽的宇宙涡流，而是一个绿色云团状的物体，越来越清晰，可以看到云团里的每个微粒都是一艘战舰。

　　另一个云团在附近出现了，跟着又是一个。接着是一次两个、三个，繁星很快失去了颜色。好像一把散沙突然化作凶恶的战舰。更多云团出现了，它们聚集在一起，排成整齐的队列，密密麻麻，难以尽数。

　　“传感器无法估算。”维妮莎汗流浃背，在镜片后面眨着眼睛，“数量太多了……”

　　“我得走了。”海因斯上将生硬地对女儿道，“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

　　PA广播突然响起，“传感器记录到超空间展开。估计敌军的数量是一百三十万——更正，是两百一十万——等等！等等！更多敌舰正从超空间跃出！”

　　一个稍微镇定些的声音切入广播系统，“准备作战。重复，准备作战。”警报声随即响起，这一次，没有人会误认为是演习。

　　海因斯上将咽下一口唾沫，脸色苍白。

　　地球已被敌军舰队重重包围。它们遮蔽了阳光，占据了攻击位置，准备开始最后的决战。

　　克劳蒂娅的面孔出现在听证室里电影屏幕般大小的显示屏上。“格罗弗脱长，三号监视器显示敌军的位置在西半球？”

　　影像出现了。可怕的战舰仍然如潮水般从太空的虚无中涌入地球轨道。舰队一字排开，如同漂浮的云团，将地球完全覆盖。那一簇簇的战舰群像大块大块的绿色斑点，映入众人眼帘。

　　“嗯，恐怕就是它了。”艾克西多说道。

　　从屏幕上看上去，地球就如一位麻风病人，混身布满了天顶星人绿色的斑点。

　　明美几乎不敢望向屏幕，歌声也中止了。

　　麦克斯和米莉娅握住对方的手，他心存感谢，至少，他已获准在这最后的时刻与米莉娅待在一起。

　　甚至连林凯也被震慑住了。

　　唯一保持平静的是瑞克·亨特。他看着超级胱队铺天盖地在太空中延展身躯，既然已经无路可逃，好，那就战斗吧。

　　布历泰盯着舰桥上的显示屏，满怀敬畏。这是有史以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超空间跃迁，非常精确，有条不紊。迄今为止，多尔扎的指挥堪称完美。

　　布历泰磐石般的下巴绷紧了。第一步棋和最后的残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阿拉斯加基地上方的夜空一片通明，这是进入轨道的战舰光洁的腹部反射出的阳光。每次都有数百颗星星被遮蔽，在夜空中失去踪迹。丽莎正望着屏幕，听到父亲发出呻吟。她转过身，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终于意识到有关外星人军力的报告是正确的。但已经太迟了。五百万艘战舰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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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大曼茶罗①转动起来，分开的两半认识到他们原本是一个整体。

　　                                        ——明涛，《史前变化：战机外的旅程》

　　                                     【①印度教和佛教所用到的帮助禅定的象征宇宙的几何图形。】





　　船舱内不断重复着各项战斗指令，经过漫长的等待，骷髅中队终于收到了集合的命令。

　　“好，终于到我们了。”麦克斯望着甲板说道，接着抬头凝视着他的妻子。他真的感到不知所措。按照传统，他应该保护妻子免受伤害，但米莉娅是飞船上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而且，这里根本没有安全的地方。

　　更何况，她决不会同意让他独自面对危险。

　　“是的，麦克斯。”她望着他说道。

　　瑞克惊讶地看着他们，在这么短时间里，两个人的笑容居然已经变得一模一样，缓缓的、同时，向对方绽放。瑞克尽力压抑着自己的嫉妒。

　　麦克斯搂着妻子的纤腰，向瑞克挥了挥手，“天上见，上尉。”

　　“没问题。”瑞克挤出一丝微笑，也向他们挥动手臂，看着他们离去。

　　众人先后离开听证室。格罗弗、艾克西多和几个高级长官已经离去。负责记录会面过程的技术军士正迅速收拾没备，准备向战斗岗位报到。

　　听证室里只剩下林凯和明美犹豫未决，他们无处可去。瑞克抬头望着他们，考虑着外面的局势。数百万艘战舰正在集结，这场战争规模之大，甚至连天顶星人也从未见过。

　　这意味着，小小一名战机中队长的生还前景非常黯淡。瑞克立刻作出决定，快步向明美走去。

　　她正站在主席台上，瑞克在台阶下面几步之外停下脚步，“明美！”

　　她奇怪地望着他，“怎么了，瑞克？”

　　他看不穿她的想法，也不知道那双宝石般的蓝眼睛背后藏着什么，林凯站在她身边一脸愤怒，冷冷地盯着他。

　　林凯不再是他的拦路石。

　　瑞克斟酌着字跟，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所想，甚至不知怎样开始。他最后说道：“你知道，我不擅长这类事情，”

　　是的，她很清楚。在他们一起被困在货舱的日子里，他就是这样，尤其是最近这段时期，他总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

　　“但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他鼓起勇气说道，“我想说……我爱你。”

　　她双手掩在嘴上，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她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

　　“不得不告诉你。”他苦甜掺半地笑了笑。“保重。”然后，他转身高去。他已经迟到了，诺大的甲板上只听到他的脚步声在回荡。

　　明美整个人呆住了，直到他离开舱室，走出了视线之外，她才恢复动弹。她跑下台阶，向他追去。

　　林凯立即跟在她后面，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扯了回来，“不要拦着他！”

　　林凯地毫不在乎这些战争狂人，他早巳深深爱上了明美，他不能让他们将地夺去。

　　她无望地挣扎着，想挣脱手臂，黑色长发左右摆动，“放手！我必须告诉他！林凯，不放手的话我会恨你一辈子！”

　　钳子似的手指松开了。他可以有上百种方法将她留在原地，但是没一种能够夺去她对瑞克的感觉，或者阻止她再见那个飞行员而又不让地憎恨自己。

　　如钢铁般的紧握变得松软，她从他手中滑脱。明美甩了甩手臂，追着瑞克跑去。

　　林凯孤独地站在空无人的听证室里，听着外面不断重复的警报声。

　　战斗，死亡，遗忘——这是经常遇到的事情，难道那些战争中的爱人还不明白吗？失去那个对你来说意味着一切的人，那才是无法克服的恐惧，不管有多大的勇气，它依旧是个无法逾越的深渊。

　　在机舱和战机预备室甲，爱情和悲伤都被抛诸脑后。战士的脑海里只有两件事：杀敌，或是被杀。他们以某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清除了一切杂念。

　　“装上所有弹药，”PA广播系统里传出指挥官的命令。各式各样导弹挂满机翼下的支架。

　　战机已经就绪，如同一个个负上沉重包袱的巨人：激光炮、导弹、链式机炮，还有装上破甲弹的高速炮塔均已作好发射准备。

　　SDF－1的炮塔转动起来，男女军人纷纷进入塔内岗位，每个人都紧张得大汗淋漓。瞄准器已经校正，扳机也擦得锃亮。

　　最庞大的战士是SDF－1自身，它也作好了准备，船身众多的炮口已除去覆盖物。两艘航空母舰是飞船的两只臂膀，代达罗斯号和普罗米修斯号将承担战斗中最危险的工作——出击和援救。

　　在机舱甲板上，骷髅中队正在检测战机。他们是第一批装备新型铁甲金刚的中队。瑞克到达时，麦克斯正忙得不可开交，他冲妻子飞快地笑了笑。米莉娅向他回搬一个飞吻。没人在旁边时，他们常常这样做，对她来说，亲吻仍然是件神奇的事，做爱更加让她心旌摇荡，喜悦之情无法言表。麦克斯的情景跟她一模一样。

　　她回过身，对她的变形战机作最后一次检测。战斗是她熟稔之极的事。麦克斯忙着剩余的工作，忍受着要和她分开的痛苦只恨自己不能多陪她一会。

　　注意力不集中，往往会造成飞行员送掉性命。

　　格罗弗和艾克西多一起到达舰桥，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

　　“黄金三人组”和克劳蒂娅立即向他报告战斗准备情况。

　　格罗弗领着艾克西多走到球形的前舷观察窗，沉思着，有谁会想到我们居然会携手作战？

　　答案是格罗弗——只有格罗弗，自从他听到有天顶星士兵背叛的那一刻，他就一直梦想着这一天的来临。

　　在UEDC的阿拉斯加总部上面，战机呼啸着升空执行警戒任务。这些战机外形上近似变形战机。但缺少“洛波特技术”的支持，它们不能够变形。这些勇敢的表演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惟一的希望就是太空堡垒。

　　海因斯上将和几名高级军官站在平台上，俯瞰巨大的战况控制室。广播系统传出的“超巨炮”发射读数在房间内回荡，敌人的舰队仍然从超空间里如潮水般涌出。从屏幕上合成的图像里可以看出，人类的末日可能就在今天到临。

　　“这次发射将是个错误。”一名战场分析官坦白说，“对付这么大的军队，我们不可能有任何胜算。即使超巨炮装上了反射卫星也无济于事。”他缓缓摇头，“不可能，长官。”

　　海因斯如往常一样，掩饰着自己的恐慌。他朝下面一名通讯军官叫道，“上尉！我们和外星人联系上没有？”

　　海因斯一直在想着他的上级为何急着要和外星人进行联络。地球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面临的严峻事实，什么豪言壮语、强硬姿态早已烟消云散，UEDC的领导者迫切希望与外星人谈判，把自己变成接受外星人统治的傀儡歧府。

　　可惜的是，天顶星人今天不打算妥协，决战将是惟一的议程。

　　“我们正在努力，上将，但至今一直没有回音。”一名通讯官员向他喊道。

　　海因斯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被人出卖了，他的女儿和格罗非一直都是对的，他们看到了事情的本质。官阶带来的声望和荣誉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他的军队生涯本来可以正大光明，现在却成了懦夫和贪婪手中的工具。

　　‘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决一死战。”海因斯说道。

　　这一句豪言壮语大可以载入史册，但是，如果地球的历史在今天终止，史册又将何存？

　　战斗的惟一原刚就是敌人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他们誓要将人类彻底抹掉。

　　超巨炮已做好发射准备，那些只具象征意义的地球战机在空中艋旋，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丽莎·诲因斯垂头望着面前的屏幕，强忍着眼中泪水。在UEDC的宣传和欺骗下，总部这些满怀信心的军官并不知道他们的未日已经来临。

　　她想起了SDF－1，想起格罗弗、克劳蒂娅，还有瑞克。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父亲就告诉过她．生命中只有少数真正重要的问题，战争会令每个人提出这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瑞克是否还会在我身边？或者，我会永远地孤独下去？

　　就在这时，屏幕里传来指令，要求对“超巨炮”的目标数据作出更正，丽莎不得不将疑问暂时搁到一边。

　　瑞克·亨特封上自己的飞行服，确保手套牢固地和手腕上的圆环接合在一起．以带来最大的灵敏性。

　　宿舍的舱门响了几下，他以为有人来通知新的任务简报，因为所有的通讯频道都已经超载。舱门向后滑开。

　　“瑞克？”

　　他支起身子，看到她正站在门边，通道上刺目的灯光让他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她向前一步，走进宿舍。她有点害羞，但双眼直观着瑞克。

　　舱门在明美身后合上。

　　天顶星人的最高指挥官多尔扎，正在指挥舱内研判他的目标——地球。

　　他的舰队充满了整片区域，这是天顶星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规模集结。

　　但是，他仍然觉得担忧。在艾克西多的不断教导下，多尔扎对他们种族的远古知识也有所了解。要对付这支典籍上提到过的可怕力量，单凭超级舰队未必足够。

　　或许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到。

　　那块巨石状的基地里是多尔扎的司令部，其长轴几乎达到一千六百公里。司令部内，这位最高统帅收到报告，超级舰队终于全部到达预定位置。

　　他身型庞大，是种族中的第一巨人，除了艾克西多，他还是最年长的一个。多尔扎光秃秃的脑袋和阴郁的表情使他看上去有如一座花岗岩雕像。

　　“首先攻击地球人的母星。”他说道，“所有战舰作好准备。”

　　攻击命令已经传达到整支舰队。在每一艘庞大的攻击舰上，船首慢慢打开，如同巨鳄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重型机炮。

　　目标计算机接收从多尔扎基地传出的指令，在地球表面搜索定位目标。超级舰队的引擎发出轰鸣，如同数百万只魔鬼齐声嚎叫，能量源源不断地输向武器系统，指向孤立无援的地球。

　　“我想向你道歉，瑞克，”她说道，“我是指……林凯的事。”

　　“这不是你的错。”他对她说，“我应该让你知道我的感情。我想，我应该更努力才是。”

　　“可是，我——”

　　“噢，明美，没关系！”他大声叫道，差点吓了她一跳。他控制住情绪，转身取自己的飞行头盔。我该怎么对她说？

　　他拿起头盔，却从镜片上见到她的映像。她无言地站在那里，望着他。

　　“我是个飞行员，而你已经是个超级明星。”他疲倦地说，“总之，你知道，我们并不合适。有太多的事已经改变了，明美。”

　　他走到观察窗前，望着下面的地球。“真奇怪，想想看我们的世界是多么渺小。”他心不在焉地说。“而我们却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难道不可惜吗？”

　　她缩着身子，仿佛被他打了一下。她能看出来，为了斩断情丝，他故意扮作残酷无情，伤害着自己，还有她，她张开嘴，想说些什么迫使他不再逃避，勇敢地捅破他们之间那层薄薄的轻纱。

　　然而，就在此时，漆黑的太空变得如同白昼。天顶星人的攻击开始了。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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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少的我曾写下这段文字：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投射出自己的影子。

　　但是，噢，那时我没有意识到黑暗是多么可怕。

　　                                       ——摘自林明美的日记





　　数百万道由纯能量产生的耀眼光束密如蛛网地投向那个蓝白色的世界。

　　首当其冲的是轨道上的防御军力，监测卫星和当作盾牌使用的大型常规巡洋舰。它们立即消失，化作一团扩散的烟云，瞬即不见。

　　令人难以置信的火力穿透了大气层．融化了云团和雾气，倾泻在大地表面。建筑物、树木和人倾刻间被蒸发。每样物体都爆炸燃烧。地狱般的射线如热核武器一样，造成了巨大的爆炸，把空气化为一片炽热。

　　情况到处都一样。士兵和平民、成人和儿童，还有未出生的婴儿——超级舰队不会偏好，也不会漏掉哪一类人。在这普通而单调的一天里，UEDC只发出了几次来作解释的警报，他们几乎将全人类放在了屠刀之下。

　　大多数人连尖叫的时间都没有，那可怕的时刻来临之时，无法形容的光和热将他们卷了进去，他们的身体如同透明的X光片，转眼间灰飞烟灭。

　　城市变成一片废墟，风暴肆虐整个世界。连大海也未能幸免。多尔扎已经命令进行地毯式轰炸——陆地、海洋、天空都在这次打击范围之内。数以亿吨计的海水被汽化，飘散到空中。

　　这恐怖的光束有如一场核灾变——炽热的飓风吹遍了这个没有防备的世界。

　　在UEDC总部，地板不住震动，但数英里厚的土层和岩石保护了单面的居住者。

　　丽莎凝视着一幅情况分析图，目瞪口呆。这次打击范围之大，甚至连计算机也无法显示。整个地表都因炽热而发出触目惊心的红光。

　　“他们不能这么做！”她尖叫遭，“他们不能！”

　　但她知道自己是错的。他们已经这么做了。

　　“这是一次大灭绝。”

　　格罗弗无助地呆立着，双肩委顿，从观察窗望向外面。艾克西多无声地站在他的身旁。实际上，这名外星人认为自己一定感染了地球人的情绪，因为在这一刻，他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类的感觉：无法抑制的怒火，让灵魂扭曲的伤感，还有那无尽的羞愧。

　　一名女技术人员读着面前的仪器，以毫无感情的单调声音说道：“他们完了。他们全完了。”

　　在他的总部基地里，多尔扎观看着自己导演的好戏，感到相当满意。喉咙里发出的笑声久久不停地回荡在空旷的舱室中。

　　地球人将被抹去，他已下定决心。今后，只要天顶星人遇到类似种族，都要立即将其全部灭绝。

　　之后，历史的车轮将会回到正轨。

　　多尔扎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他这个最高统帅也末料到超级舰队的威力如此之大。从这一刻开始，他才真正意识到天顶星人的实力、它是不可抵御的！这让他产生了新的渴望，新的决心。

　　当地球人消失，背叛的布历泰和他的手下被完全清除，那时，他的矛头将会指向洛波特统治者。

　　很久以来，洛波特统治者一直将他们的战争仆人——天顶星人——视如奴隶般对待。这个耻辱久久压在天顶星人的心头。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向天顶星人撒了个弥天大谎——歪曲了他们真正的起源。

　　藏在佐尔飞船上的“史前文化”的秘密成为多尔扎推翻洛波特统治者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天顶星人必须在宇宙的最高处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那个可恨的佐尔，他察觉了天顶星人的图谋，对统治者和天顶星人隐瞒了自己的飞船。多尔扎的计划是可行的，但真正的实施将从今天开始。多尔扎望着几近五百万艘的战舰如狂风暴雨般瞬间毁灭地球，意识到他根本不需要佐尔的秘密，SDF－1已经无足轻重，他所需要的就是天顶星人威力无穷的舰队。

　　他再次发出在笑，连舱室内的隔墙也被震得隆隆作响。今天消灭了地球人，明天将是洛波特统治者的末日。

　　瑞克·亨特抓住观察窗的边缘。在他眼前是地球背阳面，笼罩在敌军舰队之下，无数块灼烧区闪闪发亮。这是敌人首次齐射造成的可怕景象。

　　“整个星球。”他仿佛失去了知觉。

　　明美来到他背后，她走路的动作机械呆板，处在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全都……他们全都死了吗，瑞克？”

　　他望着地球上的夜晚变得通红，说道：“是的，明美。”

　　泪水从她眼里涌出，“妈妈。爸爸。”

　　“丽莎。”他轻声道，脸颊突然被泪水沾湿。

　　她开始低声吟唱，这首小小的爱情歌曲献给那正在死去的生命和行星。但没有延续很久，她的双手很快掩在脸上。

　　“这就是我们的末日。”她抽泣着，“先是地球，然后就轮到我们这些剩余的人。”

　　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不，明美。你听我说，这不是末日。”

　　他希望自己的声音里有更多信心，但她不是瞎子，看得出那无法抵御的力量正准备将它的炮口指向SDF－1和背叛的天顶星舰队。

　　“至少我们还活着。”他略带粗暴摇着她的肩膀．迫使她接受自己的说法。

　　这太不公平，太令人绝望。自从那天他和丽莎、贝恩被抓到多尔扎的基地以来，他从未感到如此愤怒，如此无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再次摇晃她的肩膀，这次他怀着新的自信，“末日还没有来临！听着，明美，我要你现在走，为所有人歌唱！”

　　她从睫毛上擦去泪水，“歌唱？”

　　“是的，我有个主意。”

　　无数烟云从地球升起，将它重重围住。地球陷入了寒冬，连计算机也无法得出可靠的分析。

　　在UEDC基地的主控室里，海因斯上将正读着报告。

　　“委员会没有任何指令，长官。马修·朱可夫议员仍然处于昏迷状态，医生认为他们可能需要作手术。请问您有什么指示？”

　　今年是大选年，大部分UEDC议员都忙于在外面作宣传，拉选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袭击开始时，所有人中只有海因斯和朱可夫议员仍然留在基地里。朱可夫已经当场冠心病发作，送进了医院。

　　统制大权落在海因斯手中，可是统制的是什么星球啊，灰渣余烬比土壤还多。

　　“损害评估，所有地区都超出测量尺度。”旁边一个声音镇定地说道，“有迹象显示，在首次攻击之后，只有少数分散的群体仍然生存。”

　　首次攻击，是的，毫无疑问，敌人正在准备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攻击——他们还会不断攻击下去，直至地球变成一颗溶化的球体。

　　那时，世界将会终结。

　　“超巨炮在攻击中有没有遭到破坏？”他问道。。

　　一名副官很快回答：“没有，长官。它还能运作。”

　　海因斯转身对着他：“很好，那么我们立即开始反击，上尉。”

　　副官匆忙传达命令。不一会，这个巨大基地便发出隆隆巨响。

　　格罗弗凝视着这个从前的敌人。布历泰也回望着。如果不是那么匆忙的话，这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市历泰垂下目光，凝视着似乎从未刮过胡子的格罗弗，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地球人打败了宇宙中最优秀的战士。而格罗弗则仰望着那个如山岳般的巨人，他广阔的胸瞠有如远古的橡树，锃亮的金属片覆盖了他的半边脑袋。

　　他们没有客套，直奔主题。两人似乎都很了解对方。

　　“布历泰司令，我想请你在你们所有军用频道上同时转播明美的演唱。”

　　市历泰的独眼停留在格罗弗身上，“我不反对，但你的计划是什么？”

　　艾克西多进入通讯画面，解释道，“迄今为止，多尔扎的舰队从未接触过地球人的文化，阁下！听到歌声后，他们会陷入一片混乱。这也会鼓舞地球人的士气。”

　　布历泰摸着巨大的下颚，恪罗弗人种地望着那只紫红色的巨手，浓密的汗毛铁丝一样覆盖若它的背面，“这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格罗弗被布历泰大胆的计划弄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他自己一直考虑的是有选择的反击，“但是司令——超级舰队规模太大，我们无法正面攻击！”

　　布历泰向他露出一个令人惊讶的胜利的微美，似乎享受着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眼，“没错，格罗弗舰长。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们的奇袭。”

　　舰桥的主舱门悄然滑开，一名纤弱的女子走了进来。明美紧张地环顾四周，望着这幅由显示屏、控制台、信号灯和通话器组成的神秘景象。

　　“嗯，是你要见我吗，舰长？”

　　他向她走去，艾克西多小跑地跟在旁边，“是的，明美小姐。瑞克·亨特上尉把他的计划告诉了我。我们准备利用它进行反击。”

　　明美紧张地扫了一眼通讯屏幕，接着根快移开视线，屏幕上那个头顶覆盖着金属片的外星人正饶有兴趣地盯着她。

　　“你可以为我们唱一首歌，是吗，明美？”艾克西多焦虑地问道。

　　她挤出一丝微笑。当整个世界都死去之时，你如何继续生活下去？答案很简单：你利用自己的表演天份，将自责和伤痛拒之门外。

　　“是的，当然可以。只要能帮上忙。”

　　格罗弗赞许地点点头。她只在麦克斯的婚礼上和他寒喧过两句，但他老式礼节和可爱的拘谨里，有着某些东西让她觉得心情轻松，无拘无束。

　　“我有一个特别要求，明美。”艾克西多插口道，“能否请你做出那个举动，嗯，就是你在电影中做的那样？我想该叫作亲吻吧。”

　　就算他亲自模仿明美的动作，她也不可能更加吃惊了，“我——我想可以做到。但，你为什么需耍我这么做？”

　　艾克西多像变成了老学究，用他经常给愚顽的天顶星人上课时用的疲惫语气说道：“我相信它会给超级舰队的士兵带来某种心上的冲击，致使他们无法战斗：”

　　她觉得自己几乎快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但观察窗外，地球正在呻吟、燃烧。“好吧，只要能帮上忙。”

　　阿拉斯加头顶的夜空，烟雾越积越厚，从下面地狱般的炽热表面升起。

　　基地在她身边悸动，超巨炮准备着自己光辉的一刻。丽莎盯着屏幕，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在超巨炮的基座，亚原子的火焰回旋、爆裂，羁缚的能量挣扎着、凝聚着，渴望获得自由。

　　海因斯上将面无表情地听着汇报。在人类存在的最后一天，这可能是他们在战争中的最后，或许是惟一的一次射击。让带来战争的人付出惨重代价吧。拼命反抗总好过坐以待毙。

　　巨炮的巨型瞄准镜亮起了绚烂的光束，射向笼罩着红热地面的黑沉沉的阴云。

　　警报声响起，多尔扎望向四周，“阁下！我们侦测到地球上有极高能量反应！”

　　不等多尔扎收到进一步详撤、发出命令，地狱便已向他们飞速接近。

　　显然，一门垂直立装在地底的能量大炮只能覆盖有限的射击范围。计划中的卫星反射系统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说这个系统并未建成，但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此刻，这些措施发挥出了应用的价值。

　　一道如地核般炽热的光束从干疮百孔的地球射出。划破长空。几块巨型透镜加宽了它的范围，如同手术盯般切开了天顶星人的超级舰队。十万艘战舰就像火焰喷射器前的昆虫，被烧焦、烤裂，瞬息间蒸发得无影无踪。

　　强大的伺服系统引导着透镜，改变光束的方向。事先没有人知道这些措施是不是违反了超巨炮的设计初衷，从而引起无法预料的爆炸，将整个基地化为乌有。但是，事实证明它的确有效。

　　超巨炮的光束在敌军舰队中扫荡，毫不怜悯地将所碰到的一切完全毁灭。

　　无数飞船转眼间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有残余粒子和高温的余热。仅仅一次射击，天顶星人所损失的军舰数目便超过了种族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战争。

　　“敌人的战舰正在消失，长官。”维妮莎叫道。

　　格罗弗和艾克西多盯着屏幕，望着那道活跃的高能光束。

　　“阿拉斯加基地还存在！”格罗弗心中一阵狂喜。

　　“黄金三人组”发出欢呼，舰桥里响起一片笑声。

　　“丽莎。”克劳蒂娅低声唤。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八章

[image: 02]




　　我就是在那时决定体面地辞去明美经理人的职务。开始新的生活。我的意思是，嘿，经历过那地狱般的噩恶，再多的金钱又有什么用处？

　　                                   ——万斯·哈里斯伍德，《那些日子》





　　明美的巡回乐队和乐队经理人（不知道这样称呼他们是否合适？虽然他们只在一个城市里演出，但巡回的里程比历史上任何演出团体都长得多。）总是习惯于预先做好准备，演出之前，他们会做检查音响设备、调整情绪等等。但今天，这一切都免了。

　　太空堡垒防御军的技术人员和其他几名职员几分钟内就帮他们准备了舞台，一名军官向乐队阐明了这次演出的极端重要性。惟一有意见的是一名钢琴手，他对绐自己安排的位置很不满意，但片刻之后便闭上了嘴巴。倒不是军方向他施加压力，而是乐队的其他成员对他恶狠狠恐吓了一番。每个人都清楚，如果超级舰队发起进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在她的化妆室里，明美尽力摆脱惊惧的思绪，将心神集中到演出上。她哼着歌曲，朝那面明亮的化妆镜倾着身子，仔细整理着自己的睫毛。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SDF－1所面临的极大威胁，不过她也无能为力，只有尽最大努力唱好自己的歌。

　　门外响起几声怯怯的敲门声，三名访客走了进来。“嗨，明美，”一个粗糙但友好的声音说道。

　　明美对着镜子里的布朗和另外两名天顶星间谍笑了笑。

　　“我们理解你的压力，明美。”利克说。

　　“被拖进战争里会计人非常，唔，疲惫。”康达附和着、

　　“我们只想让你知道，我们百分之一百支持你。我们知道你一定能做到。”布朗红着脸说。其他两人用力点着头。

　　“噢！”她转过身，站起来。她只和他们交谈过寥寥数次，包括会谈室里那次。但她却感到他们就像她的亲人，他们的感情是连在一起的。明美的歌声令他们抛开了所熟悉的一切，投向吉凶难卜的新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明美非常相似。

　　她伸出手，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谢谢你们，康达、布朗。还有利克，你们对我真好。”

　　康达将她的手包在掌心，其他两人也将手叠在上面。“你们真是太好了。”

　　“明美，”传来舞台监制的声音，“两分钟。”

　　她在三人面颊上吻了吻，转身离去，瀑布般的黑色秀发在身后飘舞。

　　和坐在星碗剧院的圆形大厅或录音棚里的玻璃演奏室不同，明美和她的乐队面对的是一个巨大、内凹的观察窗。敌人的战舰在他们前面虎视眈眈。下面是太空堡垒的上层船壳，船首远处可以望见那已是一片焦士的地球的轮廓。

　　各式各样战舰正在太空堡垒周围聚集，布历泰的舰队在它的旁边和下面排了队形，旗舰处于最前方，等待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击。

　　明美站好位置，摄像机将焦距定在她身上。她这次穿的是一条简单的裙子和宽松衬衣，一条金色丝带绕住地的脖子上。

　　“唔……你想先唱什么歌？”她的经理人万斯·哈里斯伍德笑着问道。他显得很紧张，不断用手帕撩着渗满汗珠的额头。

　　“就唱《我的男友是飞行员》怎么样？”一名贝斯手开了个小玩笑。

　　“不。”她断然道，“唱那首新歌。”

　　这首歌她两天前刚刚完成，他们几乎没有排练过。乐队每个成员都嘀咕着提出反对，但她已经拿起壶兜风，坚定地说，“此刻，正是它诞生之时。”

　　或者今天，或者永远湮灭。

　　战木兵团和民防部队的轻重武器已经送上了太空堡垒和航空母舰的甲板。它们将作为SDF－1外壳炮塔的补充，有了这些威力强大的武器．近距离防御火力将增强三倍有余。·在外面，变形战机正在集结，弹射组的官兵正将越来越多战机送上太空。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飞行员从指令频道里听到了格罗弗的讲话。

　　“所有战机飞行员，注意。进入接触范围之后，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线电静默。明美小姐的演唱将在所有频道播放，任何人不得干扰。正如你们从简报里所知，我们希望这一举动瓦解敌军斗志，鼓舞我们的士气。我们希望最大限度达到奇袋的效果。祝你们所有人好运。”

　　格罗弗宣布完毕之后，瑞克降下头盔护目镜。骷髅中队这次装备的是少数几架还处于实验阶段的铁甲金刚。这意味着瑞克、麦克斯、水莉娅和其余队员将成为攻击行动的先锋部队，

　　瑞克在心中祝福明美一切安好，接着，他率领骷髅中队跃入太空。

　　聚光灯的锥形光柱从头顶射到身上，她抬头望着摄像机，将麦克风放到支架上。控制室里，明美不同角度的影像出现在每一个屏幕上。

　　生活由我们自己选择，

　　让我们接受它，

　　让我们获得自由。

　　瑞克启动战机的推进器。引擎轰鸣着喷出蓝色漩涡，重甲机群离开用灯光划出的跑道，扑入无尽的黑暗。常规变形战机中队紧跟在后面。

　　布所泰的三引擎攻击舰、战斗囊和其它战舰随后跟进。格罗弗和天顶星人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不把他们的军队混合在一起。混战之中，地球人的飞行员将难辩敌友，他们甚至来不及将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徽章印在布历泰的舰队上。

　　旗舰指挥舱内，布历泰巍然挺立，双臂抱在宽广的胸前．双眼盯着投影视屏，这是他特有的姿势。他不得不承认，她的歌声的确能够打动每个人的情感。或许在他第一次昕到她的歌声之后，现在的这一刻便已经确定下来。

　　一名技术军官报告：“阁下，多尔扎的舰队已经在接收这次转播。”

　　他点点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明美的演出。

　　我们可以找到梦中的荣耀

　　只要有爱，

　　我们就会胜利！

　　引擎全速运转，他的旗舰发出震动。舰队的先头部队以半速前进，缓慢加速。SDF－1已转换至攻击模式，正以相同速度在舰队当中向前推进，它仍如一尊披甲的战争之神，后面的推进器喷出熊熊烈焰。

　　在他们下方，超级舰队吞噬着地球，它们静止在轨道上，仿佛已经瘫痪。

　　地球人和天顶星人的联合舰队向它猛扑下去。

　　“我们的屏幕上是怎么回事？”多尔扎的一名通讯军官气急败坏地吼叫道。

　　他的手下几乎无法将注意力从歌声中移开，回答他的问题。换作平时，对上级提问如此轻怠，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惩处。但是现在，这些人仿佛全都被明美的歌声催眠了。

　　如果必须战斗，或是面对失败

　　我们要挺起胸膛，决不退缩！

　　一名下属晃了几下脑袋，回答道：“我不知道，长官，我们住任何频道上都接收到了它。”

　　接着他们再次目不转晴地望着屏幕，完全不顾闪烁的指示灯和通话器上的呼叫。

　　“我们正进入射击范围，”维妮莎的声音发紧，“敌人没有反击。”

　　“成功了！”艾克西多叫道，他正站在格罗弗身边望着下方的战场。

　　“是时候了。”格罗弗冷静地说道，“所有飞船，立即开火！”

第一轮射击只有一个困难：不要打中自己的飞船，击落已方射出的导弹，不过天顶星人处理起这方面的问题来驾轻就熟，他们的火力与SDF－1协调得无懈可击。

　　这次打击所造成的破坏几乎不亚于超巨炮的发射，数百万天顶星人正沉侵于明美的表演之中，片划之间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警报大作，超级舰队中少数几名清醒过来的军官急忙呼叫自己的部队，可无论如何也唤不出回应。

　　越来越多的战舰开始苏醒，明美中止了演唱。乐队在后台继续伴奏。一名身材修长的黑发男子走人聚光灯下，来到她身边。

　　林凯带着炽烈、激动的表情，那长长的黑发在他身后飘舞，他握住她的手，“明美——”

　　“是的，林凯。我知道，”她说着她的台词，“你是来道别的。”

　　“是的。”

　　明美不知道这些台词是从哪里来的。一切都是那么匆忙，那么仓促。会不会是来自他们所演的电影？但林凯所投入的感情似乎比在银幕上更甚。他见过她朝瑞克身后追去。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不管怎样，他已将她拥入怀中，她朝他转过脸。摄像机给了他们拥抱的场景一个特写镜头。充满激情的热吻。林凯不是在演戏。

　　在超级舰队中，天顶星战士呻吟着，发出厌恶的叫声。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这是我见到的摄恶心的一幕——”

　　然而，这里面有些东西使他们无法转移视线，这里有一股勾魂慑魄的魅力。在天顶星人的女战士当中，它的效果更加强烈，她们的抗拒远远低于男性军人。

　　联军的火力穿透了敌军战舰，他们的呻吟、咆哮和对于亲吻的种种反应都变成了恐惧的尖叫，猛烈的火力将他们煮沸、撕裂，无数敌舰被炸成碎片，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瑞克望着屏幕上的亲吻，心底默默地与明美告别。

　　接着，他犹如一头猛狮，朝战术频道吼道：“全力攻击！”

　　至少在一部分超级舰队的战舰上，有人成功切断了明美的转播，从瘫痪中恢复的敌军越来越多，单是这部分军队就已远远超出联军的实力。

　　骷髅中队的铁甲金刚在敌军中左冲右突，超强威力的导弹划出一道道弧线，射向敌军的战斗囊和三引擎攻击舰。米莉娅所属的那个装甲机队也前来拦截变形战机，少了米莉娅的领导，它们的实力大打折扣。而米莉娅则尽量避免与它们接触。

　　变形战机依照不同的情况变换成各种模式，“守护者”、“铁甲金刚”和战机同时并存。战斗囊和三引擎攻击舰与它们纠缠在一起，双方猛烈开火。漆黑的太空倾刻间变成了巨大的杀戮战场。

　　铁甲金刚比战场上任何一种机型都更加快速和灵敏，其装甲厚度也堪称当中翘楚。它们撕裂敌军队形，由跟在后面冲上来的友军将敌人围剿歼灭。

　　骷髅中队似乎无处不在，它们如幽灵般神出鬼没。无数敌机只见到那海盗旗徽记——骷髅和大腿骨——在眼前一闪，接着便发现自己已身陷火海。重型的自动机炮如电锯般发出轰鸣，导弹呼啸着划出一道道沸腾的轨迹。然而，每当一艘敌机消失，便有更多敌人蜂拥而来，填补它们留下的空隙。

　　这是一场必须胜利的爱的战斗

　　我们将会胜利！

　　我们必定胜利！

　　战斗范围正渐渐缩小。SDF－1上所有武器都派上了用场。特别是威力无穷的加农机炮，毫不问间歇地射出惊人的火力。飞船上所有的轻重火炮——除了那门魔鬼般的主炮，它的威力可能会对SDF－1自身造成破坏——都已远远超出了负荷。

　　超级舰队在第一轮打击中遭受的损失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但它的数量仍然占据巨大优势。一些敌舰已经开始还击，SDF－1和布历泰的舰队依然英勇逼近，朝各个方向射出炽烈的死亡之光。敌军的战舰忍受着变形战机、战斗囊、三引擎攻击舰和威力无穷的铁甲金刚的狂轰滥炸，开始向联军舰队的指挥中枢——太空堡垒——包抄过来。

　　与此同时，联军的火力也慢慢地，几乎逐英寸逐英寸地向多尔扎的司令部逼近。

　　麦克斯和米莉娅像一对复仇天使，毫不留情倾驾出全部火力。面对这两架红色和蓝色的铁甲金刚，敌军飞行员惟一的结局就是投向死神的怀抱。

　　瑞克让部分通讯频道和扫描设备保持在地球波段，搜索着地面，特别是阿拉斯加基地上的生命迹象。如果那里还有人生还……

　　一艘轻型巡洋舰试图穿过变形战机的火网，向SDF－1冲去。瑞克立即锁定目标，狠狠地向它外壳上那些投诚者曾指出的关键部位射出混合火力。

　　那艘巡洋舰开火还击，瑞克以为这次自已不能幸免。但就在这时，巡洋舰突然爆炸开来。如同一只着火焚烧的葫芦，绿色的装甲碎裂飞溅，紧接着，飞船连同里面的乘员分解成原子和更小的微粒，消失殆尽。

　　剧烈的爆炸令瑞克一时失神，他手忙脚乱地避过冲击波。当他再次观察着四周时．一架战斗囊已经向他发射了数十枚盘旋前进的导弹，这次他绝对不可能避过所有火力。

　　他躲开了几枚，启动干扰设备扰乱剩余导弹的导航系统。两枚击中他的正面——铁甲金刚的特制装甲帮他抵消了这几下爆炸。

　　可是还有更多导弹射向他的关键部位，瑞克的“铁甲金刚”蜷曲着身躯，试图保护自己。不过，数枚导弹还是击中了目标，正好打在他的腹部之上。铁甲金刚的防御能力虽然强大，但并不是坚不可摧。

　　受损的“铁甲金刚”拖着滚滚浓烟，死人一般摊开手脚，翻滚着向地球坠落。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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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死胡同里，推挤着向你压来的铜墙铁壁，这种时候，你很容易彻底放弃，你会扰豫不决，各种念头纷至沓来。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一弯月牙沉下地平线。此时的地球满目疮痍，好像月球的孪生姐妹。

　　与地球先前所受的攻击相比，头顶上那场大战战场上射来的激光束和导弹只不过像远处狙击手的零星射击。但它们仍然足以令已经严重损毁的阿拉斯加基地产生强烈震动。

　　那张碎裂的大嘴曾是超巨炮的炮口，如今已扭成麻花状。周围布满一个个巨大的弹坑，大地一片死寂。

　　“地球防御军A4区，请答话，”丽莎在晃动的指挥室里呼叫着，“这里是阿拉斯加基地！”

　　基地再次剧烈震动，尘埃和碎石从天花板上掉落。震动不仅来自空中战场上零单的射击，基地内部也传来阵阵轰隆声。这个巨大的指挥所正在倒塌。丽莎在仪器上读到的数据显示，这绝不会是一次缓慢、平静的毁灭。

　　她在基地里找不到任何生还者。大爆炸发生时，她正被派往装有防护盾的变电所排除一个小故障。或许对别人来说，作为这个地底藏尸所的最后生还者是个天大的幸运，但对于丽莎却并非如此。

　　她继续呼叫，尽力不让自己陷入崩溃。她勉强将注意力集中到联络工作中，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可怕的情景。

　　这地方几乎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警告指示灯闪着微弱的红光。

　　后备能源系统的能量仅够让她的控制台继续运转。基地里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她却一点儿也用不上。这些能量自行汇聚，准备作一次瞬息间的爆发。

　　“没有用，他们全都死了。”她麻木地说。作为这个死城里惟一活着的人，她不知道自己能支持多久。

　　希望不会太久，她想道。

　　突然，她的屏幕上出现了几道彩色波纹，接着，父亲的面孔在屏幕上闪了几下。

　　“是你吗，丽莎？我接收到你的信号，非常微弱。”

　　她长长呼了口气，“天呀，你还活着！”

　　她可以看到他仍然在指挥室里。从屏幕上杂乱无章的干扰波纹里，还依稀见到几个人在他身后活动，看来还有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

　　“超巨炮遭到严重损毁。”他说道，“它可能不能再发射了，但我们总得试一试。”

　　“噢，父亲。”

　　他挤出一丝笑容，“看来你一直都是对的。天顶星人的军力不是我们的武器能够对付的。我本该听你的话。”

　　又一阵冲击波震撼着基地。海因斯上将道：“丽莎，你要立即离开这里！”

　　离开？他在说什么？地面满是辐射，方圆数十英里范围已经覆盖上厚厚一层熔化的晶体。她要去找父亲，告诉他要和他死在一起。她知道自己今天难逃一死，但至少那里总比她现在所处的地方好。

　　还没等她开口，他身后的超巨炮地底基座突然爆炸，父亲的影像消失了，屏幕上满是扭曲的彩色线条，接着一片漆黑。

　　“不！”她阿控制台扑去．接着无力地滑落到地板上，泪水无声地从她眼里涌出。

　　“父亲……父亲……”

　　当战斗来临，我们感到更加坚强，

　　可是我们还能支持下去吗？

　　即使处上于导弹攻击造成的晕眩中，瑞克仍然立即认出了这个声音。他眨了眨眼睛，看到地球在他面前旋转着。长期飞行产生的直觉告诉他，他的“铁甲金刚”正翻滚着向地面坠落，推进器惟一能做的就是减缓它下降的速度。现在，他正身处一颗巨大的火流星内部。

　　我在哪里？发生了什幺事？这些问题在他脑中闪过。他稍微控制住自己，以思维操控的变形战机也作出了相同反应。

　　必须转换成战斗机模式！急速旋转和颠簸的下坠过程中，伸手扳动附近的控制杆变得非常困难。他知道如果不极力尝试，战机将无可避免地撞上地面，他也永远无法苏醒过来了。

　　这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困难的一件事，但他终于摸到控制杆，用力扳下去。战机内的损毁控制系统发出指令，分离了新装设上去的装甲和囊形机舱。正在着火焚烧的部件也从战机上弹射分离。

　　“铁甲金刚”的各个部位重新接合，作出变形。转眼间，一架光滑的常规VT战机便穿过厚厚的云团向地球降下。

　　似乎一切正常，他想道。或许受到的破坏没有我想像的那么严重。

　　战机自动以水平角度穿入大气层。下降时的高速摩擦令机壳变得通红，烧灼着周围的空气。

　　哎呀！忘记开启隔热系统了！海盗旗徽记下的一块热反射装甲立即依照指令覆盖在机舱上面。其它脆弱部位也受到同样保护。机舱内的温度当即下降，瑞克努力保持清醒，分析目前的状况。

　　我还活着。这正是所有飞行员最关心的一件事。

　　明美仍然在演唱。他回想起出发的命令到达时，两人在他的宿舍里最后的对话。

　　你一定能做到，明美。要记住：今天，你是为所有人歌唱。可是——我只想让你知道，瑞克。我是为你而唱的。

　　接着，她给了他一个令人心荡神移的吻。他感到自己飞了起来，不用变形战机也能在空中飞翔。

　　我爱你，他对她说。我也爱你。她答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再见。他们两人都很清楚。

　　他从回忆中清醒过来。飞行时不集中精神只会让飞行员送掉性命。此时，战机已深入大气层，设备运转一切正常。他将速度放慢，微微抬高机翼．收回防热装甲。黑夜已经降临在那片废墟上，它上空的云团正在慢慢接近。

　　他试图弄明白为什么变形战机要向着这个地方降落，好像特意飞向某个特定目标。接着他注意到通讯系统上接受到一个讯号，这才想起这是他方才给战机下达的指令，搜索阿拉斯加基地的通讯。

　　他从饱受蹂躏的地面上低空掠过，试图强化讯号的接收效果。

　　他不敢看地球上的惨烈景象，只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搜索工作。

　　他让战机作了个回旋，向着朦胧的夜空爬升。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过去了，似乎上天为了褒奖他的努力，频道里终于收到了清晰的话音。

　　“重复：我是阿拉斯加基地的海因斯中校。任何人收到信号，请回答。”

　　她的声音里带若恐惧，他以前从未听到过。他突然意识到她对自已有多么重要。

　　再见了，明美。

　　他心急如焚，摸索着打开通话器，把所有操作程序抛到了九霄云外。

　　“丽莎！丽莎，是我！”

　　“瑞克？”她低声问道，仿佛在祈祷，接着，声音大了，“瑞克，真的是你吗？”

　　“是我！你没事吧？”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悲伤：“是的，但是我想我是惟一的幸存者了。”

　　“丽莎，把你的坐标位置给我。我来找你。”

　　她沉默了一会，答道：“不。瑞克，这里太危险。但还是谢谢你。”

　　“见鬼！不管了，我已经确定了你的大概方位，我正在赶来！现在，你到底帮不帮我？”

　　她没有拒绝，但也没有同意。

　　“还有，”他大声喊道，“我们哪次任务不危险？我会立即把你救出来。”

　　突然，战机收到了识别信号。“瑞克，真高兴是你来救我，”她的声音像一只小夜曲，温馨暖人，“多加小心。”

　　很快，铁甲金刚便顺着超巨炮的炮管向地底直飞下去。它由战机转换为“守护者”模式，被上升的热浪吹得摇摆不定。地面的高温足以把一个未受保护的人烤熟。“守护者”循着识别信号奔去。

　　我们要活到梦中胜利的那天，

　　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将赢得胜利！

　　我们必定会赢得胜利！

　　她将歌曲由头唱到尾，因为和林凯演出的那一幕，它比平时所花的时间更长。但总共也不过几分钟。然而，阴谋家凯龙知道，宇宙和战争就在这几分钟内发生了逆转。

　　凯龙的旗舰没有加入战团、但仍在攻击距离之内。他站在上面，观察着前方的战斗。由于缺乏足够的“史前文化能量”，他的舰队无法逃离太阳系，这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新的阴谋。而现在，正是它实施的天赐良机。

　　副官格雷尔担忧地望着凯龙。凯龙对演唱和亲吻没有流露出丝毫厌恶。他俊美的脸上神采飞扬，两眼放光。当凯龙过去使用受到禁止的“生命之花”叶片时，格雷尔也从他脸上见过这副表情。

　　“您有什么计划，阁下？”格雷尔壮着胆子问道。

　　凯龙仍然在看着明美的表演，“唔……她可真漂亮。”

　　格雷尔忍不住冲口而出：“什么？”

　　凯龙朝他冷冷地望了一眼，“我要布历泰旗舰的位置。”然后，他又对着明美露出梦幻般的微笑。

　　格雷尔不知说什么好，而且，在阴谋家凯龙面前说错话的下场他相当清楚。但他还是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可是阁下！布历泰是自己人啊！你不能——”

　　凯龙猛地转过身来，眼中杀气腾腾，“大胆！你敢不服从我的命令？”

　　格雷尔的脸色煞白，慌忙执行命令。凯龙转回身，再次沉侵在歌声里。

　　他确实感到这是一种享受。他认为自己终于明白了征服的真正含义，他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平静的愉悦。其中的快乐远甚于天顶星人的一切胜利和征服。

　　几秒钟内，凯龙的旗舰便开始移动，一支仍然忠于他的小舰队跟在后面。

　　控制室里的人，甚至乐队的成员都在心中想着一个问题：明美是否应该换另一首歌？

　　在他战争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场战斗里，格罗弗从容不迫地亲自下达了命令：不！就是这首歌，这首歌最恰当不过！

　　布历泰的舰队虽然也受到重创，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未有丝毫停歇。

　　“所有动力水平保持在最大限度！”当系统和动力管道在他身边发出悲鸣时，布历泰大声咆哮道。

　　他的旗舰和护卫机队与SDF－1并肩前进，交织出一片巨大无匹的火力网，其余的舰只在它们撕破的缺口后面尾随而至，寻找路线穿过混乱的敌军。

　　两边无数小型舰只和战机被这无坚不摧的火力炸成碎片，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敌舰大部分都避之不及，躲开SDF－1的前进路线。

　　“地狱或是荣誉！”阿卓妮娅大声叫道。拳头高高举起，她正前来支援联军严重受损的左翼。她的部队以无比的狂热加入到战斗中。

　　多尔扎忠诚的舰队立即迎了上来，他们对死亡和胜利怀着同样的渴求。

　　在SDF－1里，一次直接命中的射击穿透了麦克罗斯域所处的位置，空气如激流般发出怒吼，从裂缝处逃逸而出。更多导弹从洞口穿过，落在城市的街道上。修补装甲迅速滑出，即时封闭裂口。但是城市已受到严重破坏。这座重建过六七次的城市很快又变成了一堆废墟。所幸伤亡人数并不太多，因为大部分的居民都在各处执行紧急任务，剩余的人基本都待在隐蔽所里。

　　最后一块修补装甲滑入位置之前，敌人的一枚重磅导弹不知怎的呼啸着穿过裂缝。这枚导弹意外地直接命中了一个隐蔽所，在这疯狂的宇宙里，大屠杀是无法幸免的，

　　维修组，拯救组和医疗队都希望飞船能够暂时撤退，以便展开救援工作。格罗弗咬着下唇，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或许，SDF－1上的人就是人类仅有的幸存者，如果此时不消灭多尔扎，人类势必全部灭亡。

　　请求被拒绝了。战斗将继续进行。格罗弗不是第一次感到有负罪的感觉。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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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格罗弗之外，高级军官中几乎没有人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天顶星人并不完全了解“洛波特技术”。他们虽然在使用它，但却不能理解其机理．就像很多地球人使用电视机、激光唱机或是飞行器，但如不知道其原理一样：天顶星人的武器和设备全部来自神秘的洛波特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洛波特统沽者利用这些巨人的无知来控制他们。

　　这意味着天顶星人的这个弱点很客易受到攻击。

　　                                ——摘自朗博士的技术笔记





　　阿拉斯加基地的走廊上震动越来越剧烈，就像猎犬晃动着牙齿中的田鼠。钛金属支架发出悲鸣，天花扳颤抖着，落下更多石屑。

　　瑞克的“守护者”从走廊中飞过，倍加小心地避开正在爆炸的能量导管和附属设施。瑞克突然一个急刹，脚部推进器剧烈震动着，战机悬停在半空——避过走廊尽头一扇正在降下的巨型密封舱门。

　　他没打算停下脚步．激光地瞄准看那道厚达数尺的钢门，射出强劲的能量脉冲，钢门慢慢熔化，但并不像他期望中那样迅速，他只好退而求次，将能量集中到一个人形大小的区域，不再盼望能一次烧出一个能让战机通过的窟窿。

　　不一会，数尺厚的密封舱门上烧出一个圆形洞口。瑞克通过“思维控制头盔”对战机下达一系列指令，“守护者”弯下机身，前端挨近走廊的地板，让他能够走出飞机。

　　刚刚走到那个还冒着烟的炽热洞口前，他就听到了她的叫声，“瑞克！”丽莎正耐心等候在门后一条短短的过道尽头。

　　他松了一口气，心中涌起一股想跪下感谢上苍的冲动。但是现在可没时间这么做，他从眼前拨开黑发，朝她一扬眉。

　　”你就是叫出租车的那位女士吗？我来接你了。”

　　她露出了温柔的笑容，点着头，“挺准时的嘛。’她笑着朝他跑去，他一把抱起她，在地上转了几圈。

　　几秒钟后，他们回到守护者的座舱里。丽莎跨坐在他的大腿上，瑞克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飞行上。周围的能量产生了奇异的反应，火化四处闪烁。紫色和绿色的能量闪电在走廊上纵横交错。

　　两边的墙壁开始倒塌，金属钢板的碎片落叶般在空中飞溅。

　　“反应炉过载！”她扯着嗓子喊道。

　　瑞克仿佛身处障碍训练场，操控着战机避过这样那样的阻挡物，丽莎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像害怕舱盖会突然碎裂一般。时间仿佛过了数百年，“守护者”历经艰险，终于冲出迷官般的阿拉斯加基地，回到那根竖奇的超巨型炮管。不到一小时之前，它还是地球上最具威力的武器。

　　在联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敌军的最后一层防御网已被撕得粉碎。多尔扎的可令部像一个粗笨的、腐烂的果实在他们面前缓缓转动着。

　　多尔扎并没有逃跑。这不是一名真正的天顶星战士应有的举动，而多尔扎正是天顶星人勇气的象征。布历泰早料到他会这样。这个月球般大小的总部基地反而向它的敌人冲了过来，周围只有几艘零星的护航战舰。

　　“目标正在接近。”维妮莎报告说。

　　“所有飞船已经进入射击位置。”琪姆像唱歌般叫道。

　　“目标进入射程。准备，全力射击。”珊米向着通话器发布命令。

　　“所有护卫战机，停止与敌人接触，立即向目标开火。”克劳蒂娅命令道。她停了停，飞快扫了一眼那个恶魔般的球形基地，觉得它的外形和轮廓像一座太空里的巨型石山，正翻滚着向SDF－1冲来。它似乎打算压碎他们和反叛的天顶星人，碾碎挡住它大路的一切事物。这是典型的天顶星人风格。

　　克劳蒂娅眼中透着怒火，脸上现出坚毅的表情。这次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她想起了逝去的爱人，罗伊·福克，还有所有在这场无意义的战争中被夺去生命的人。

　　艾克西多仍然站在格罗弗的肩旁，轻声说道：“是时候了，舰长。”

　　格罗弗身上仿佛通了电流般，微微颤动着，“开火！”他发出怒吼。

　　SDF－1再次开火，向着多尔扎的司令部从各个方向射出无数的能量光束，它在战斗中一直小心贮藏的能量倾泻而出。

　　布历泰的舰队散开队形，阻挡四而八方拥上来的敌军，尽一切力量协助。最后的任务将留给太空堡垒单独完成，除了它，没有一艘飞船能承担这个任务，或是从旁协助。

　　那个硕大无比的移动要塞的推进器发出阵阵轰鸣，调整自己的方位，此时，SDF—l和多尔扎的总部基地正面相遇。

　　“准捂撞击！”格罗弗怒吼着，将命令传达下去。整艘飞船剧烈震动着，以最高速度向着敌人的移动要塞猛冲过去。

　　SDF－1脑后两支翅膀一样的悬臂此时正对着多尔扎的移动要塞——超级舰队的神经中枢。这两支悬臂属于飞船主炮分离的一部分，它的结构经过加同，除了飞船巨大的引擎外，它是船身最为坚硬的部分，在它们的尖端还有一片绿白色区域，是一个增强的能量防护罩，这更使它们几乎无坚不摧。

　　SDF－1刺入它的目标。在多尔扎的司令部里，技术军官正在准备正常的规避程序，他们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太空堡垒骇人的意图。但是已经为时太迟。

　　他们从没想过会发生撞击，没有一艘飞船会这么做。甚至布历泰的旗舰也只能给多尔扎的要塞带来轻微的损害。

　　然而，这次撞上来的是佐尔的杰作，这艘飞船融合了他所掌握的“史前文化”和“洛波特技术”的秘密。SDF－1的悬臂像穿过柔软的奶酪一样刺穿了多尔扎要塞坚厚的装甲，像一根巨大的树桩插入超级舰队的心脏。

　　当太空堡垒进入司令部最外层的金属甲板时，多尔扎的超级舰队已经乱作一团，歼灭它们变得更加容易。一层层舱壁像薄纸一样被撕成碎片，无数支架牙箍般碎裂折断。要塞的防御屏障发出更亮的光芒，但仍然没有破裂。

　　空气潮水般从要塞的裂口处向外泄漏，要塞的死亡开始了。

　　动力联接与能量管道被压碎、切断。银蛇狂舞，那是电气与史前文化能量发出的闪电，在稀薄的空气中、堡垒里、甲板上闪闪烁烁。

　　太空堡垒的两只无比强大的前臂投入了战斗，它们是普罗米修斯号和代达罗斯号。两艘航母的船首同样经过强化，装备了能量防护罩。太堡垒像一个巨人，挥舞双拳冲突而前，它的推进

　　器发出巨力，无可阻挡，粉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事物。

　　天顶星士兵被旋转着刮到半空，像大气里的细小尘埃，他们被吸往SDF－1造成的裂口。不是被炸成碎片，就是被撞成肉酱，

　　或是被飞扬在空中高速旋转的碎片穿透身体。

　　攻击过程中，明美一直没有停止演唱。她知道歌曲已不能再对敌人造成冲击，但她觉得如果现在停下来，将会对这次绝望的攻击带来不祥的厄运。仿佛这一切都是因她的歌声而发生，它就像是一种无法中止的魔法。

　　接着，太空堡垒动用了它的常规武器，激光炮、加农炮塔和导弹发射器向周围的一切事物疯狂开火。炮火发射的火光和滚滚浓烟遮蔽了飞船内部的条条通道。

　　格罗弗知道时机稍纵即逝，而他根本没有时间作准备。

　　多尔扎的要塞内还有不少的战舰，这是格罗弗没有料到的。但它们都静止不动，至少在数秒，或是半分针内都没有移动或者开火，在这样场战斗中，这段时间已经相当于永恒。

　　“准备最后攻击！”他突然向舰桥机组成员喊道，“然后将能量全部集中到防护罩！”

　　导弹发射舱打开，准备将SDF－1最后的火力一泻而出。格罗弗将孤注一掷的攻击留到此刻，太空堡垒上最大的导弹有点像老式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发射架像潜艇一般大小，已经做好发射准备。

　　船首的甲板除除开启，就像鲨鱼张开了大嘴，露出里面的一排排导弹发射架。

　　“目杯锁定在他们的主反射炉。”格罗弗命令道。

　　克劳蒂娅的行动比他还快，“目标已经锁定，准备发射所有导弹，长官。”

　　在他的指挥舱里，无神般的多尔扎试图弄清眼前的一切。“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全都会丧命的1”

　　如果反射炉被击中，产生的爆炸将毁灭这个基地和里面的一切，很可能连双方舰队和附近的行星也不能幸免。那些地球人却似乎没有丝毫畏缩。

　　这不是战争！多尔扎心里狂呼。这是疯狂！

　　这些卑微的生物为了避免失败的耻辱，竟然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之间比我想像的更加相似！多尔扎意识到。他们有一种勇气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假如和他们联手对抗洛波特绕治者，胜算将会大大增加！

　　“等等！”他大声吼道。

　　“开火！”格罗弗同时在SDF－1舰桥上发出命令。

　　不计其数的导弹从太空堡垒里射出，小型、快速的导弹冲在前面，留下一道道螺旋式的白色轨迹。重型导弹加速时间较慢，但它们很快便追上超过了前而的小兄弟。所有导弹从不同角度钻进了多尔扎要塞的反射炉。

　　一旦格罗弗发出歼灭的命令，他便将这些导弹抛到了脑后。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所有能量集中到防护罩！”他大喊道，但他的舰桥机组仍然抢在了他前面。

　　飞船依然固定不动。每一尔格（功和能的单位）的能量都被输送到防护罩。太空堡垒周围出现一团耀眼的光芒，接着，一个圣诞装饰品似的绿白色能量球将飞船完全包裹在内。

　　“防护罩能量即将充满。”琪姆沉着地说。

　　一秒钟后，第一枚导弹在目标上爆炸，“防护罩能量到达最大值，长官。”

　　要塞内的敌军战舰猛烈开火，但他们的火力全部被防护罩挡住。格罗弗没有理会这些射击．他毫不怀疑这个由朗博士改进的防护罩能轻易抵挡这些轰击。真正的测试还在后面。

　　多尔扎望着那样如乱蝗般射向反射炉的导弹，他知道自己今天难逃一死。

　　即使有防御屏障保护，即使勇敢的天顶星指挥官不顺一切地将自己的战舰横住反射炉前面充当“捎箭牌”，但仍然有足够的导弹撕破目标的重重防护，确保了要塞的毁灭，

　　反射炉剧烈搅动着，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外壳上出现无数裂痕。多尔扎从指挥舱里望着即将来临的末日，他仅有时间想起最后一个问题。

　　许多年以前，他看着佐尔死去。佐尔说出了一些最重要的预见，正是这些预见才这位超级天才将SDF－1送到地球。

　　不知佐尔是否也预见了这一刻？还有之后的命运？

　　一道可怕的闪光熔化了他的躯体。在化作一片微粒之时，多尔扎狂啸了一声，喊叫出天顶星人的战斗口号。

　　随着第二声爆炸，要塞的内部结构开始膨胀，超强度的金属装甲被巨大的爆炸力撕得四分五裂。反射炉里那道毁灭了多尔扎指挥舱的裂缝迅速扩展。向四面八方喷涌出骇人的冲击波。

　　要塞内的战舰刚刚开始逃逸，便被反射炉爆炸的冲击波追上，像无数肥皂泡一样瞬间解体消失。

　　要塞急剧膨胀，像一只快要涨破的足球，接着裂成亿万块碎片。毁灭性的光线从里面溢出，像一颗超新星，燃亮了地球上方的天空。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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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培根曾说过．“和平时期，儿女们埋葬他们的父辈，而在战争中，父亲们埋葬他们的孩子。”

　　当我加入军队时，父亲曾这样警告过我。但这对于我们的家庭并不适用，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军人。，他或许有些预兆，精到他会先于我离去。但他却没有预见到．他的女儿套活着听到整个世界的丧钟。

　　                                  ——丽莎·海因斯的回忆





　　浓密的乌云遮蔽了阿拉斯加夜空的星光，但是战机的夜视能力让瑞克能够清楚地看到周围的景象。左右摇摆的“守护者”差点将翼尖挂在了超巨炮的炮口边缘。

　　虽然环境恶劣，他仍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战机继续前进，直至超出阿拉斯加基地的范围。那里已成了一片炽热的废墟。

　　他将“守护者”重新转换到战机模式，在烧焦的地表上空盘旋好长时间，寻找一个安全的着陆点。他不断察看着座舱内的辐射探测器和地形传感器。

　　按照地图指示，他飞到一个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大型基地。但那里现在只剩下一片干竭的湖床，湖水已在那次攻击中全部蒸发。湖珠附近是一个大城市的废墟。战机晃动得更厉害了，他再次将它转换为“守护旨”模式。这个地方没有辐射的迹象。他决定在这里降落。

　　地面上只有些许微光，这个烟雾笼罩的漆黑世界似乎再也见不到阳光。

　　瑞克启动脚部推进器，让变形战机旋转着机身徐徐降落。座舱的伺服系统在最后一次爆炸中已被烧成废铁，他只好扳下安全手柄，将座舱盖弹射分离。

　　瑞克和丽莎在座舱内站起，望着外面布满弹坑的地表，它就像月球样凹凸不平，到处都是坑洞和裂缝。烟雾从数十个撞击点和沿着地平线伸展的烈火里盘枯旋着升上天空。空气非常炽热，充满尘土和烟灰。西面一排山脉像火山爆发般流出地底的熔岩。热得灼人地旋风不停呼啸。

　　最令人恐惧的是，周围见不到一滴水。

　　天空中现出几道缝隙，他们正凝目观看，浓密的乌云已经围拢过来，遮蔽了星星。他想知道这场战斗的结局如何。从地球上的景象来看，或许它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丽莎望着他，从脸上拨开被风吹散的棕色长发，“谢谢你把我救出来，瑞克。”

　　不管死亡的方式如何，只要是在地面，她都可以忍受。在那烧焦的基地残骸里等死却远远超出了她的忍耐限度。她朝瑞克伸出手。

　　瑞克微笑着握住，“嘿，别客气了。倒是给了我一个再次违背你的命令的机会。”

　　他们握了握手，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丽莎坐在座舱边缘，“我会永远记住它。我很欣赏你，瑞克。”

　　这不是她心里想说的话，但它却已经说了出来。瑞克愣了一下，有点出乎意料。望着周围坟墓般的世界，他想，向某人表达爱情，这个地方会不会太不合适了。

　　可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他突然改变主意。或许每个人都希望在死后留下这样的墓志铭。

　　严峻的现实已经教训了他。没有了爱情，生活将失去大部分的意义。

　　他思绪万千，几乎冲口说出四五件不同的事情，最终却只耸了耸肩膀，望着自己的脚，说道：“我……我很开心。”

　　一道闪光让他们转过身来。升起的太阳从云层中找到一丝空隙，向地面这两个人和他们的飞机投射出长长的光线。

　　“战斗似乎停止了。”她感到心中有一股平静，一种对战争的厌倦，她甚至不想知道结果。

　　“嗯，是的。”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着？”

　　“啊？”

　　她朝他的周围看了看，“如果我们两个是最后的幸存者，那将会发生什么事？”

　　他久久注视着她。“情况不会这么糟，是吗？”他深情地说道，“至少我们两个都不会感到孤独。”

　　“瑞克……”

　　他张开嘴，想再多说些什么，但座舱内的通讯设备突然传出一阵声响。一个熟悉的声音正为地球唱出那时常萦绕心头的圣歌。

　　我们要活到梦中胜利的那天

　　开始新的生活！

　　“明美！”丽莎叫道。她不知道自己对这位歌星的感觉有没有改变，但此时，她还是欢迎这个声音，瑞克也有同样感觉。

　　“在那里！”瑞克指着远处喊道。

　　一个庞大的物体正在降落。喷出数百米长的蓝色尾焰，后面拖着长长一道微粒轨迹。这种怪异的能量现像是飞船的防护罩和爆炸的反射炉的交互作用形成的。

　　瑞克将丽莎搂在身边。太空堡垒正朝着湖床降落，两艘航空母舰保持水平，像靠在腹部的手肘。

　　推进器巨大的尾焰扬起漫天尘土，SDF－1除除落下，升起的太阳照在它的后背。

　　阳光更加猛烈，平地上撒满太阳的光辉。

　　“真刺眼。”瑞克微笑着，开始按动仪表面板上的按钮。

　　丽莎开怀大笑，连她自己也觉得惊讶。经历过如此惨烈之后立刻就变得这般开心，这样做应该吗？但她无法压抑心中的欢畅，笑个不停，“噢，是的，是的！”

　　“这东西还能飞上十几公里，”瑞克望着油料指示器，“我们出发吧。”

　　“出发！”

　　她坐在他的大腿上，靠着他的胸口，他把手放在操纵杆时，她将自己的手轻轻覆在上面。她挪开视线，但没有缩回双手。他向前推动操纵杆。丽莎的心砰砰直跳，体味着这醉人的一刻。

　　“守护者”掠过满目疮夷的大地，沐浴在日出的霞光里，向着SDF－1和它长长的影子飞去。丽莎搂着瑞克的脖子，头靠在他的胸前，望着隐现在眼前的新的未来。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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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巨人们为什么对我们能够迅速恢复感到惊讶？人类的两脚能够踏平大地，人类的双手能够熔化钢铁，而人类的意志可以征服任何逆境！

　　                                   ——托米·栾市长





　　SDF－1最初坠落到地球时，格罗弗就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奇迹，因为它阻止了人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毁灭自己。

　　它还带来了另一项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就，将战争从地球上引开，击退了天顶星人的入侵，最终完全摧毁了入侵者的军力。

　　然而，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它还扮演了第三个角色，甚至连格罗弗也没有想到。实际上，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充当了反对派。

　　太空堡垒还是一艘方舟——诺亚方舟。

　　在天顶星人毁灭性的炮轰之后，地球上几乎只剩下一片焦土，绝大部分水被蒸干了——至少是暂时性的——变成水蒸气进入大气层，整个地球上只有极少数人生存下来，然而，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恢复先进的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科技？

　　答案很简单：没有。

　　以采矿业为例。绝大部分可以用原始方法挖掘的有用矿石很久以前就已耗尽。这些经历了天顶星大屠杀、饱受战争创伤的幸存者甚至连蒸气时代的采矿工具也没有，更不用说精密复杂的挖掘机碱，他们根本不可能采出仍然储藏在地底深处的少量矿石。邯个尢比复杂、相互依存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可能重建。

　　地球人的工业已经耗尽了它的最后一颗螺钉，没有任何物资供他们从头开始。让前人白手起家的资源很久之前便已消耗得干干净净。

　　人类正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历史将合上有关它的册页：一个毫无希望兴旺发达的种族引不起历史的兴趣。

　　然而，人类还有SDF－1，还有在太空堡垒里的麦克罗斯域。

　　飞船降落在干竭的湖床时，曾遭受到一些难听的字眼和恶劣的态度。

　　当世界在你面前死去时，你还能将愤怒发泄在谁身上？

　　在太空中流浪和抗争的这几年里，麦克罗斯域的居民已经放弃了所有幻想。他们目睹了事件的发生，而形势很快便超出了他们的所有预料，他们居然成了幸运的一群，这些被自己的种族抛弃和放逐的人成了新诺亚方舟里珍贵的货物。

　　或许，这是麦克罗斯城最终的命数。城市里所有剩余的东西都从船上卸下，每一个人，每一项物资，逐渐安置在湖床周围。重建开始了。

　　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争论着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重新建立生态平衡，如何有效地回收水蒸气。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则竭尽所能，重建他们的家园、事业，还有生活。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比任何电脑上的计划和图纸都重要得多。

　　飞船的引擎提供了能量，战机和军队在这片不断发展壮大的区域里维持着法律和秩序。SDF－1的装配车间和其它技术设施很快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工业基地，而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则建立了一个市内的经济中心。

　　最后的决战之后，或许以SDF－1的一艘航空母舰——普罗米修斯——的名字来称呼它更为准确。它是人类主要的医疗中心、技术中心，拥有大部分重要的人类文明成果。

　　核冬天的情形并没有计算机预测的那么严峻，一部分原因是那个预测建立在一个不太完善的模型上，另外，太空堡垒防御军和民防卫队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同盟者。多尔扎基地要塞的大爆炸已经毁灭了整个超级舰队，但布历泰的舰队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幸存下来，多数天顶星上兵都选择到地球开始新的生活，有些人进行了微缩，另些人则宁愿保持自己巨大的体型。

　　两个种族都盼望着一个黄金时代的出现，至少也是一个永久的白银时代。

　　地球已成为焦土，大地一片废墟，布满了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弹坑和裂缝。锈蚀的战机残骸随处可见，不知什么原因，大多数损毁的天顶星战舰受到地球引力的吸引，半截机身插入了地表之下。

　　结果地面四处竖起半截战舰残骸，如同一块块墓碑，仿佛要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一场残酷的战争。由于数量太多，这些残骸根本没有时间拆除或是掩埋。只有时间和大自然才能移去这些墓碑，但在人们的有生之年，这些残骸将继续存在。

　　幸免于难的人投入了一场新的战争，这一次，他们要治愈这颗行星，让它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两年过去了。

　　瑞克的变形战机转换为“守护者”模式，发出阵阵轰鸣，仿佛在控诉过度劳累。他咬了咬牙，还是稳住了机身。这位伤痕累累的老朋友还从来没让他失望过。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骷髅一号只更换了部分零件，维修和保养时间也远远低于操作手册的要求．但瑞克依然对它充满信心。

　　“守护者”低空盘旋在一片凹凸不平的红土地上，脚部推进器灵敏地完成着陆动作。它弯下机身，鼻端几乎触到地面。他迫不急待地从座舱里跳出来，望着眼前的景象，几乎激动得说不出话。

　　“真是难以置信！这怎么可能！”

　　他穿过一片铺满沙砾的土壤，朝他刚看到的地方跑去。这片区域四处散落着天顶星战舰的巨大残骸和碎片，扭成一团，或被熔成一块块铁疙瘩。这些东西将慢慢锈蚀，最后化作微尘，回归自然。而在另一边，则可见到一架翻侧的“守护者”战机残骸，机身各个部位都已支离破碎．锈迹斑斑的金属足肢垂直指向天空，像一只死去的鹰。

　　瑞克停下脚步，猛烈的寒风在他周围呼啸。他望着脚下，露出不敢相信的神情。

　　脚下是一片潮湿的泥地，一丛丛蒲公英从土壤里钻出来，迎风招展。看来那些战机残骸和碎片为它们挡住了暴风的吹袭，充沛的阳光则让它们茁壮成长。

　　他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形容眼前的一切，“真是不可思议。”他喃喃地说道，但知道这句话完全不足以表达此刻的心情。在这些残骸附近，这片士壤已经恢复了生机，幼小的生命正在它的滋养下成长发育。在它面前，他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多么卑微。

　　“老天！这是真正的鲜花！”他跪下膝盖，对待爱侣一样轻轻地捧起一把，深深吸了一口沁人的芬芳。

　　在温室和列入生态重建计划的地域也可以见到鲜花，但这里的鲜花却是大自然孕育的生命！对于瑞克来说，它和飞行一样美妙——不，比飞行更加美妙！这是生命的真谛！

　　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记不起多少次在这些单调乏味的花丛中跑过，眼睛盯着天空，一心一意梦想着能翱翔天际。而现在，世界仿佛转了个大圈。他驾驶着最先进的战机在天空飞翔，双眼却探索着大地，心中只企盼能见到这些……蒲公英。

　　我希望这意味着地球母亲已经原谅了我们，他闭上双眼沉思着。

　　不管如何细微，至少这是一个弥足珍贵的好兆头，然而，另外一些征兆却不是那么乐观。由于有与天顶星人打交道的经验，又被当作一个情报信息来源，瑞克经常有机会接触高层次机密。

　　很多事情他不想面对，其中三个都有令人不安的称谓：史前文化、洛波特统治者、因维德人。

　　三架变形战机在荒无人烟的大地上低空掠过，它们刚刚完成指定区域的空中侦察任务。这几架VT战机比瑞克的骷髅一号还新，但不知为什么，看上去却没有那么圆滑精巧。有些传闻说，洛波特技术的工艺水平已经过了巅峰时期。

　　“亨特中校，请答话。”瑞克的新副手——罗森中尉朝通话器喊道，“这是骷髅四号呼叫骷髅一号。”

　　五分钟尝试后，仍然没有回答。罗森想了一会，“博比？”

　　博比·贝尔中士是重组后的骷髅中队晕最年轻的一个，他出现任罗森的显示屏里，“是！”

　　“我们的头儿失踪了，老弟。”

　　博比的圆脸上露出惊惧的表情，“你想的是什么？变节者？”

　　正因为存在变节者，所以才会有空中巡逻。虽然大多数天项星人都融人地球人社会当中，他们努力适应和平生活，好斗天性逐渐被同情心所取替。但是，仍然有些天顶星人发现自己无法忍受。

　　逃亡到废墟上的变节者超过了上一年的数字。对他们来说，那片废墟就像天堂：倘若能找到还没有完全毁坏的战舰，他们便拥有了战机、武器、定额的配给食品，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事物。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他们又可以成为一名自由的天顶星战士，肆意发泄体内残忍、好斗的天性。

　　“我想他最后的通讯是从他的搜索区域里发出的。”博比担心地说。

　　“我知道。”罗森说，“好，我们去找他！”

　　变形战机收拢队形，强劲的推进器让大地发出颤抖，向着西北方飞去。

　　SDF－1昂然直直，有如一个腰部以下浸在浴缸里的武士。两艘超级航母抛锚浮在水面，给这个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增加一些浮力。

　　首要任务是将干涸的湖床重新灌满，因为即使以太空堡垒超强的钢体结构，它也无法长久支撑自已和两艘航空母舰的重量。堡垒飞行员正在寻找能够带来雨水的云团。与此同时，朗博士发明的一些神秘的机器则夜以继日运转着。技术军官和其他能帮上手的人则以狂热的进度准备排水工程。

　　飞船降落后仅仅四十八小时，雨水就开始落下。它们返还了一部分因天顶星人的攻击而被蒸发的水分，但按照朗博士的估算，大部分水分已经永久消失，这一点从随后搜集到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看来，除非再从太空里某个未知星球输入数千亿吨水，否则地球将不复为一个四分之一覆盖着海洋的世界。自地球孕育出生命以来，它还未作出过如此剧烈的变化。

　　雨水停止之后，漫长的生态重建和土壤再植工作便拉开了序幕，并将一代代延续下去。

　　湖的周围，新的麦克罗斯城逐渐成形。这些顽强的太空流浪者再一次重建了他们的家园。这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惟一新建的居民中心，也是惟一高楼耸市、街道整齐的地区。这是-幅新近画就的风景画，树木移植自飞船，草坪和花丛来自SDF－1上的温室，它们曾伴随着船上的居民渡过了数十亿公里的冒险旅程。

　　这是一个能量和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的城市，到处装上了太阳能继电器和光电转换设备，一个循环系统维系着城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在这几年的太空生活中，麦克罗斯城的居民和SDF－1的船员已经学会了保持生态的重要性，没有一样事物浪费掉。从现在起，这就是地球未来的发展目标。

　　一幢优雅的小型活动别墅坐落住整洁、安静的城市郊区，屋顶的太阳能面板由微处理器控制，正顺着阳光的移动慢慢摇摆。作为一名高级飞行军官，瑞克·亨特在这里分到了一幢房子，尽管他还是单身，而且打算一有可能就离开军队。身为骷髅中队的队长，他很少有时间待在家里。

　　当他不在的时候，丽莎·海因斯就承担起收拾屋子的任务。她自己那间大得多的房子就在附近不远。

　　两人都搞不清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他们的交往该怎么发展下去，不过，丽莎有他房子的钥匙，瑞克也有她的。

　　此时，她一边快乐地哼着歌曲，一边将最后一摞刚洗好的碟子放回橱柜。或许我该绐他开一张佣人的帐单，她略带苦涩地想着。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她享受在他房里的每一刻，摸着他摸过的东西，看着每一样会想起他的物件。她希望这次在北方的巡逻不会延续很长时间——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他们又可以重聚。

　　丽莎望着从厨房的窗户照进来的阳光，想起心事来。这些偏光玻璃虽然很好，但窗户总得有窗帘才像个样子。

　　你听到我说了吗？窗帘！真是个蹩脚的家庭主妇！她朝身上的围裙傻笑着。的确很滑稽，因为她很快就要返回基地，为太空堡垒的继承者——SDF－2的最后建造开更多的会议，听取更多简报。

　　她有意在这艘飞船上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上飞船的大副，飞向远方的星辰。

　　走进卧室时．她不禁用鼻子哼了两声。这个懒鬼，她叹息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个地方总觉得像有只狗熊在这里过冬似的？

　　她掀开所有帘子，打开全部窗户，慢慢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心中充满柔情蜜意。她帮他整理床铺，抚平床单，手在上面游移着。她温柔地触摸着枕头，想起他的头曾靠在上面，还有她自己的？

　　手腕上的记时器响了几声，提醒她出发时间快到了。她直起腰，眼睛落在一样从未虻见过的物件上面。

　　它排放在书桌上，旁边是他的备用飞行头盔：一本用乳白色人造皮革包装的相册。丽莎极不情愿地向它伸出手，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做，但却无法控制。

　　相册有点老旧，显然是经常翻动的缘故。刚翻开第一页，她的心就沉了了去。这是一张明美坐在公园里的快照，背景是SDF－1里的麦克罗斯城，瑞克站在地身后，其它照片都是她的特写，那时她刚刚开始自己的演艺事业。

　　丽莎再次叹息着。为什么瑞克总是离不开她？除了漂亮的容颜和能够打动所有人、甚至赢得战争的美妙歌喉，她还有什么？

　　每一页里都是明姜，在相册里摆出各种诱人的姿态。丽莎越看越气。

　　为什么我有一股冲动想要掐死这个女孩？

　　伴随着愤怒而来的，是尖锐的痛苦和刺骨的寒冷，让她难以控制自己。丽莎一直以为她和瑞克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关系，比他和明美之间更加牢固。但一想到他还留着这本相册，趁丽莎不在时偷偷拿出来观赏——她实在无法忍受。

　　虽然他直没有表示爱意，但只要能跟他交往，保持亲密关系，丽莎已经心满意足。但这本相册让她觉得自己被当成感情上的“安慰奖”。她的自尊令她无法容忍。

　　丽莎用力合上相册，摘下围裙，大步向前门走去。房门关上锁好之后，她把瑞克的备用钥匙塞到门口的地毯下面，头也不回径直离去。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二十三章

[image: 02]




　　我们胜利了？如果你听到一些军队的混蛋这样对你说，你应该啐他两口！如果他告诉你军队会让一切恢复生机，你应该指出地球已是一片坟墓！你手中的尘土曾是你的家园。

　　他们胜利了，是的，他们很想再次取得胜利，然而每一次，被牺牲的都是你和我。

　　                                               ——林凯，《该隐①的足迹》

　　                                            【①《圣经》人物，出于忌妒谋杀了他的弟弟。】





　　瑞克·亨特坐在“守护者”战机的座舱内，望着白色的孢子在风中飞舞，像一把把小型太阳伞。他不禁思绪万千。对一名飞行员来说，地球就是他的终点。噢，当然，一些反抗的天顶星人和过激的地球人政治团体还会带来麻烦。但战争已经结束，飞行杂技团也不存在了。或许，如果地球大气层外没有策划什么大事，要忍受平静生活带来的厌倦会更容易些。

　　布历泰和艾克西多似乎牵涉其中，格罗弗、朗博士和杰博士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但作为一名飞行中队长，他还不够资格参与这项高度机密的计划。连丽莎也承认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根据传闻和他从简报中获得的蛛丝马迹来看，他相信那艘建造中的SDF－2将准备执行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他相当肯定，这艘SDF－2和布历泰所有残余的战舰，将准备向洛波特统治者开战。地球人和天顶星人将主动出击，这一次或者将威胁永久清除，或者再一次经受毁灭。

　　他怎能不参加？只是……与这次军事行动相比，先前的战斗就像周末假期，这可能意味着他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地球，还有明美。

　　这两年里，他和明美并没有经常见面，可一旦参加这次跨跃星系的旅程，所有的希望都将不复存在。

　　然而除了飞行，他还能有什么期待？明美一直忙于她的演艺事业，他甚至很少看到或听到她的消息。但在SDF－2上，他至少还有丽莎，他越来越深信丽莎就是自己的归宿。

　　当然，丢掉性命的可能性相当大，但那正是战斗机飞行员的宿命。他突然回忆起罗伊·福克跟他说过的一些话。

　　一位美国总统曾经说过，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瑞克。

　　那天瑞克刚刚加入太空堡垒防御军，SDF－1正处于冥王星的轨道之外，罗伊一脸严肃地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将为自己的家园和所爱的人飞行，瑞克。”

　　“我的家园和所爰的人，唔？”瑞克喃哺自语。

　　他按下开关，战机的座舱罩自动降下。

　　“好了，飞行时间到。”他向前推动控制杆。“守护者”的脚部推进器发出轰鸣．吹起周围的尘土，战机缓缓升起。当战机升起时，瑞克小心地在那一片蒲公英上空盘旋，强烈的气旋将成千上万白色孢子卷到空中，它们满载希望，寻找着另一片安家的乐园。

　　瑞克将一朵蒲公英插入仪表面板的缝隙里，将“守护者”转换为战斗机模式，接着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向着耀眼的太阳爬升。他调校好通讯设备，让它自动搜索当地的无线电讯号，这也是侦察任务的一部分。通讯设备扫描着波段，最后停在一个广播电台的频率上，一个女声从里面传出。

　　请到我身边来，

　　请你陪伴着我。

　　他急扩向前倾下身子．伸出手将音量调到最大，“明美！”

　　背景声中响起一阵掌声。另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各位听众．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美丽的林明美从格兰尼特城发出的现场广播！在大家的努力下，这片区域正在慢慢恢复和重建。很多人都认为这是项没有成功希望的工作，但你们没有放弃，不停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林凯，他听上去更像是个推销员，而不是个明星，但他的声音还是跟从前一样不友好。

　　格兰尼特城！端克想道。离这里不远！他开始检查自己的导航计算机。

　　“在我们的旅程中，大家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林凯继续说道，“我们完全没有把它当作一项没有希望的工作！不知你们又有什么感觉？”

　　通讯设备里传出如雷般的掌声。还有几声激昂的呐喊。这些伎俩总是有效的。瑞克板起面孔，摆动控制杆，战机开始改变方向。

　　格兰尼特城位于一艘天顶星旗舰的阴影下，那艘战舰像朱比特的闪电一样撞入红色的土壤里。城市边缘仍然满布战争中留下的瓦砾和碎石，但中央的一些街区已被清理于净，幸存的居民就住在里面。

　　城市里到处都是松垮的地基，碎裂的石板和折断的钢筋结构，但至少街道上是整洁的。

　　明美的巡回演出在格兰尼特域吸引了大约了百名观众。此外，还有几名天顶星人也前来观看，不管坐着还是蹲着，这几名巨人在人群里都显得相当突出？

　　人群的眼神是忧伤的，他们极力使自己相信他们还有前途。大多数人衣衫槛缕，所有人都瘦骨传仃，显出营养不良症和其他疾病的症状。但在林凯和一些反政府主义者的煽动下，格兰尼特城拒绝放弃它的独立地位——它甚至不允许军方的救援队伍进入城市。

　　天顶星的状况要比地球人好。坠落在地球的战舰仍然足以维持他们的食物配给，尽管在人类眼里，那些东西毫无营养价值。起初，他们受到格兰尼特城居民的热烈欢迎，但在反政府主义者的煽动下，针对天顶星人的不满正在日益增长，人们的士气和信心也日渐低落。明美这次演出就是想鼓起人们的精神。

　　“非常好！让我们再次用掌声表达出自己的信心！”林凯大声叫喊，拿着麦克风走到舞台中心，另一只手激昂地挥动着。人群再次鼓掌欢呼，但这次显得有点厌倦。

　　“格兰尼特也不需要任何外来干涉！”他吼叫着。他来到这个城市还不到四个小时。

　　“格兰尼特优秀的儿女将会旦照顾自己，我们要把它重新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城市！”

　　这次周围的掌声甚至更加零落，坐在前排的观众看到林凯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现在，让我们忘掉好战的军阀带给我们的伤痛。”他沮丧地醺道，接着振奋起情绪，展露出灿烂的微笑，“林明美将为大家唱出明天的希望！”

　　录制好的音乐再次响起。明美拿起麦克风走到台前，唱出她最近的一首热门歌曲。

　　我已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正迈向新的生活！

　　只耍你指出方向，我会永远跟随！

　　只因有你，爱情如此美妙！

　　瑞克不禁陶醉在歌声里，直至通话器里传出的一个声音插入到明美的演唱中，“亨特中校，请回话。”

　　是罗森。瑞克转换到战术频道，“什么事？”

　　“你没事吧，队长？我呼叫你有一段时间了。还以为你遇到了麻烦。”

　　瑞克的话音里带着一丝烦躁，“没再什么乱子吧？”

　　罗森从屏幕里望着他，视线移向旁边的那束蒲公英，清楚地说道，“没啥特别的，头儿。不过如果你离开战机到周围察看，我希望你能带上无线通话器。否则我会担心，你知道吗？”

　　瑞克愣了一下。他当然知道。如果下属选样做，他也会加以斥责。

　　他的声音带着歉意，他确实感到懊悔，“对不起，中尉。不过我令天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

　　罗森盯着他，“郝些背叛的天顶星人惹麻烦了？头儿，到底什么事？”

　　瑞克拔起那束蒲公英，将它举到眼前，“看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整片区域都是。”

　　罗森仃细观察着这束鲜花，“等一等，你的飞行区域好像还没有列入生态重建规划区，’

　　瑞克非常开心，“没错！不过我告诉你，西北区到处都开满了鲜花！”

　　总是一脸的严肃的罗森展露出丝微笑，“我想地球正在开始自我复原。这真是个好捎息。”

　　“对极了。嘿，你继续按任务计划执行巡逻任务，完毕。”

　　“明白。你不和我们一起来？”

　　“现在不行。”瑞克回粹说，“我正在前往格兰尼特城。如果发生严重事件，立即向我报告。”

　　罗森点点头，迟疑着说道：“还有，嗯，队长……”

　　“不要吞吞吐吐了，中尉！如果离开战机，我会记得带上无线通话器的！完毕！”

　　瑞克在空中作了个翻滚动作，将引擎功率开到最大，向着格兰尼特城飞去。

　　不知她是否知道，

　　是你，躲进我的脑海。

　　是你，令我无法忘怀……

　　瑞克循着明美的歌声前行，就像别人循路前进一样。头顶上，天顶星人巨大的战舰遮蔽了半个天空，但从地面上近距离观看，这座锈迹斑斑的金属山峰只不过是一块巨大的战败纪念碑。但遍布各地的胜利者却仍然处于混乱之中。

　　瑞克将变形战机降落在城市边缘，请了一名当地民兵帮忙照看，他们对太空堡垒防御军的战机总是很感式趣，而那些平民却正好相反。

　　瑞克到达会场，但耽搁了几秒钟，他被一名天顶星士兵巨大的手掌撞倒在地，那个坐在人群外围的大家伙正在挪动自已的重心。

　　“真对不起。”外星人尽力压低自己雷鸣般的嗓门说道。旁边每个人都向他们“嘘”了一声。瑞克朝这个大家伙点点头，表示不介意。

　　我迷失了自己，因为——

　　是我，失去了你的心

　　是你，撕碎了我的心

　　化作亿万块碎片……

　　她改变了许多，但仍然是那个女孩，那个与我一起迷失在SDF－1的船腹里，度过了既可怕又美妙的两周的女孩。我的明美。

　　当歌曲结束时，人群鼓掌欢呼。声音最响的就是瑞克。

　　丽莎坐在人行道旁边的一间咖啡店里，SDF－1的影子像日晷指针一样笼罩着城市。她迟钝地望着从眼前经过的人群，面前的咖啡渐渐变凉。会议推迟了，她意外获得了一段空闲时间。但是，无所事事更像是一个诅咒，而不是幸福。

　　在她眼前，两名花花公子似的男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个从前面走过的金发美女，她看上去非常性感，无袖衬衣几乎拉到腰间。两个家伙口水直流

　　“女人哪，世间好牌真是全抓在女人手里了。想要谁，勾勾指头就能到手。”一个家伙说道。

　　丽莎陷入沉思，十指紧扣放在下巴上。“两个没见识的家伙。”她自言自语说道，望着那两个家伙离去，“这里就有一个女人，愿意把手里所有的牌全打出去，交换个瑞克·亨特。”

　　她望向“纪念碑”城的主干道，突然屏住了呼吸。麦克斯·斯特林正在那儿漫步，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他推着一辆婴儿车，米莉娅挽着他的手臂。

　　两个人停下来，麦克期俯下身子抱起女儿，轻轻背着她的后背，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米莉娅安详地望着他们微笑。那种笑容让丽莎几乎忍不住嫉妒起来。

　　一份机密报告显示，完全没有人想到麦克斯和米莉娅会生出小戴娜，他们的小女儿。仍最详尽的测试早已证明，这个小女孩的确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

　　天顶星历史上从未有过男女结合繁殖后代的记录，整个事件于是显得非常特别。一个号称最科学的解释就是，由于米莉娅不断进食地球食品，而且释放了压抑在体内的情感，所以她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微小的化学变化。在这份报告里“史前文化”这个词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不过似乎没有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至少，除了由朗博士、艾克西多和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小圈子。

　　和大多数女人与不少男人一样，丽莎觉得这些全是废话。米莉娅和麦克斯深爱着对方，于是就有了小戴娜。

　　她望着他们三个，在她眼里，麦克斯好像换成了瑞克，而米莉娅则变了丽莎自己。SDF－2很快就将开始一段太空旅程，但那并不意味着船上的大副不能拥有自己的家庭。这艘飞船已经由长久的旅程做好了准备，为孩子、男人和女人都留出了位置。

　　麦克斯、米莉娅和他们小宝宝继续走着，丽莎望着他们逐渐消失在人群里。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幸福，但愿我能让瑞克明白过来！

　　就在此时，两名太空堡垒防御军的新兵走进咖啡室，手里还提着一个街头录音机。那个难忘的声音又回荡在耳边。

　　而我心中的兴奋，

　　原来只是虚幻。

　　“嘿！她的歌声简肓就是天籁之音！”一名新兵吹了声口哨，“我愿意用一个月的薪水和她约会一次。”

　　两人在几张桌子之外坐下，另一名新兵对同伴嗤之以鼻，“当然，老兄。然后她将带你离开，把灿烂的一生都托付给你，是吗？”

　　那个新兵一副酸溜溜的表情，伸手招呼女侍应。明美继续唱着，声音传进每个人耳鼓：

　　我不敢相信会这么快，

　　今天我将成为一颗明星！

　　看来我无法逃避你，明美！丽莎掏出皮夹，把钱留在托盘上，她站起来，向着林荫大道走去。

　　她神不守舍，心中只为自己感到惋惜，她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她从来没有意识到——不知有多少钦羡的眼睛望着她的身影。她是一个苗条、健美的年轻女子，一头棕色秀发飘散在身后，五官精致，眼里带着一种迷茫。她制服上的徽记和胸前的勋章足以吸引每名老兵、男人或是女人的目光。

　　如果有一个评选优雅风度的竞赛，毫无疑问，一张丽莎此时的照片将会赢得冠军。特别是女人，对她更为留意。她坚定的步伐和自信的样子令不少女人暗自打定主意，要将这位自信的女超人当作白己的模仿对象。

　　但在丽莎却不那么想。她的脸上挂着伤感的微笑。就算手里拿着全世界最好的牌，却也没有一张能换来我真心爱慕的那个男人。

　　这个想法令她更加难过，她的微笑已经转成了苦笑。她加快步伐，赶回SDF－2报到。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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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见过像林凯这样的人，我开始相信他真的憎恨战争，我们当中哪个人不是？但他的态度异常顽固，他反对任何权威，这样的人会为自己筑起坚固的堡垒，坚持反抗任何政权作出的任何决定，不管它是好是坏。

　　太空堡垒防御军将继续誓死捍卫我们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才容许了这种人的存在。

　　                                  ——《亨利·格罗弗舰长的航行日志》





　　“好一个大窟窿！”

　　在格兰尼特城，林凯张开手臂．指着周围的一片废墟道。

　　明美沮丧地坐在一块天顶星人留下的弹片上，双膝碰在胸前，她身上套着一件粉红色夹克抵御夜晚的寒风。她看着林凯又啜了一口白兰地。这些日子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嗜好。

　　自从万斯·哈里斯伍德辞去了他们经理人的职务，成为一个图书出版代理商之后，他们的演艺生涯每况愈下。林凯对表演也失去了兴趣，他已意识到自己的名气和声望只不过是沾了明美的光。

　　林凯用手背擦了擦嘴唇，外套的袖子上滴了几点紫色的污迹。“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烦透了！”

　　她想，他已经急红了眼，处于崩溃边缘。她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你非得喝那么多酒吗？”

　　“听着，不要转移话题！”他口齿不清地说，“我们连一分钱也没赚到！这就是我们全部的报酬！”

　　他一脚踢倒一个破纸箱，从里面滚出些罐头食品、肥皂，还有几株蔬菜——格兰尼特城每个人都靠这些救济品过活。虽然格兰尼特域拒绝承认新成立的地球政府，但它仍然给予了最大的帮助。没有地球政府的救济，这个城市根本无法运作。

　　“这是军方统治者令人恶心的救济品！”

　　“没有它我们靠什么生存？”她盯着他的眼睛问道。和林凯在一起的两年让她变得成熟起来，或许，过于成熟了。

　　“你究竟想过没有，咱们是不是还得挣点儿现钱？”他咆哮着。

　　她站起来，夹克被风吹得裹在身上，“不，我没想过！”

　　看来又是一场争执，她想。这次她决定把事情说清楚，“这只是一场慈善音乐会，那些可怜的人们在格兰尼特域过得不容易，我怎么能收取报酬！”

　　她又打败了他，他们俩都知道。他突然充满悔意，“啊，别这样，明美。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没有再抱怨，但不知为什么，这令她感到更加厌恶。

　　她蹲下身子，收拾被林凯踢倒的食物，拭去上面的尘土。“我们像其他人一样，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资。我想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刚是。”

　　他差点被口中的白兰地呛住。他几乎喝光了整瓶酒，心情变得越来越坏。

　　“感激？我应该感埘那些军队混蛋让我们陷入这般光景？”他张开手臂，好像要拥抱着这个毁灭的世界。

　　她没有退缩，迎着他的视线，“地球受了攻击，它也作出了反抗。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人指责军队。如果不是他们，我现在根本不可能还活着。你也不可能还站在这里。”

　　看来，我们终于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他神智不清地想道。

　　他想起在SDF－1里那一刻，地球在他脚下濒临毁灭，当他们亲吻的时候，敌人可怕的舰队正杀死一个又一个同胞。两年过去了，那一幕却仍然在他记忆里一遍遍回放，就像发生在今天下午的事一样清晰。

　　这个秘密烧灼善他的灵魂，就像反射炉一样炽热，他无法向她承认，甚至连自己也不愿相信，他竟然为那一刻高兴，正如他同时憎恨它一样。

　　他竟然喜爱那一刻，相佑自己一直为所发生的事感到自豪。在那一刻里，他从灵魂深处盼望着人类取得胜利。

　　他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他们的家族饭店也主要是满足军方的需要，林凯蔑视这一切，蔑视任何形式的军队、政府或是强权。可当看到自己的家园垂死挣扎，当看到自己的同胞痛苦呻吟，他心中的怒火就如那些被他鄙视的人一样强烈、炽热。

　　自从父亲用拳头和责骂强迫他学习武术之后，他从未输过一场打斗。实际上，他是个空手格斗的天才。然而，对于这场和自己争夺灵魂的搏斗，命运已注定了他一败涂地。他憎恨自已，所以希望明美也同样憎恨他。

　　他已预见到，有了SDF－1和麦克罗斯作为能源基地，有布历泰和他的天顶星舰队作为盟友，军方将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可他仍然奋力抗争，当看到想像中的平等运动只惹来少数同情的目光，他变得越来越失望。

　　如果这是筑在他和明美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由它去吧。他转过头，那精心刻画的讥笑又如一副丑陋的面具挂在脸上。“你在撕碎我的心。”他咽下了最后一口白兰地。

　　你在撕碎我的心。

　　二十米外，瑞克·亨持靠在一块冰冷的巨石后，倾听着明美和林凯的对话。

　　他好像变成了到处都是的战机残骸中的一块，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一定要用酒精麻醉自己吗，”明美叫道，“它只会让你陷入崩溃！”

　　林凯将瓶子颠倒过来，让最后几滴白兰地溅落在地上，这块土壤已经有两年没有被滋润过了。他把瓶子高高抛起，身子跃到半空踢出一个旋风腿，小小的白兰地酒瓶砰地一声爆裂开来。

　　黑色的玻璃碎片撒落在明美脚边，她平静地望着林凯，“过样做让你感到好过点吗？”

　　为什么她的一两句话就能刺伤我？他迷惑不解。

　　他的心情再次转变，心中对她涌起无尽爱意。对他来说，明美就是全部生活。他现在意识到，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明美爱上自己。

　　明美的心情也在变化，然而却是朝着不同的方向。“不管你怎么看太空堡垒防御军，那里有很多优秀的人。”她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比现在的你要好得多。”

　　林凯的一片痴心化为乌有，好吧！我们最好现在就作个了结。

　　“你这些废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他们在努力工作，重建家园，你却坐在这里喝得烂醉，自怨白艾！”

　　“我做的只有这些吗？难道我没有尽心尽力照看你的演艺事业，小明星！”

　　明美不再叫嚷，安静下来，“或许我们最好分开，林凯。这样你只需照看自己的事业就行了。”她把粉红色外套披在身上。

　　她已经受够了，此时，她只想报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欠了你，林凯。”

　　他伸出手一拦，“等等，等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想过和你散伙。”他觉得心中的象些东西正在流失。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凝视着他的双眼，“或许你没这么想，但这是我的意思。”

　　林凯的心情最后一次转变，嘴唇抿成一条刀刻般的直线，“好，走啊！谁需要你呀？”他飞起一脚，将空纸箱踢到空中。

　　瑞克·亨特不知道该有什么感觉。他对林凯和明美的疏离隐隐感到一种快意，同时又觉得痛心。

　　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出来干涉、瑞克根本没幻想过能打倒那个身材高大、速度惊人的格斗高手，小型镭射枪又忘在战机座舱里。

　　他裤袋里的无线电通话器突然发出声音，“亨特中校，请答话！”是维妮莎从SDF－1上呼叫他。

　　发现明美并跟着她来到这片废墟边缘的时候，他已经把通话器的音量调到最大。这时他把通话器举到耳边。明美和林凯却似乎什么都没听到。

　　他的拇指按下通话键，“收到。”

　　“长官，指挥部命令你带领骷髅中队前往新波特兰城。有一个居民区正遭到几名天顶星‘不满者’的袭击。”

　　“不满者”是新的世界政府目前对他们的叫法。但那些回复好战本性的天顶星人岂止‘不满’这么简单。他们在废墟上四处搜索，寻找还能使用的战舰。幸运的话，他们会找到武器、战机、食品和水，还有藏身之处。

　　瑞克内心感到一阵痛苦，这些好不容易找到正确道路的天顶星人又故态复萌。他所信仰的一切都在催促着他尽快赶去新波特兰城制止他们。

　　然而，内心的某些东西却告诉他留在这里，这是将明美夺回来的好机会。

　　他再次按下通讯键，“他们有什么武器？”

　　“二三架小型战舰和四架战斗囊，总共七架。”维妮莎答道。

　　在瑞克眼里，这可不是小数目，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可是当前指挥世界的中枢SDF－1的看法可能有点小小的不同。

　　这些天顶星人是在“洛波特战争”中向地球人投诚的。他们曾经是盟友。他将通话器放到嘴边，轻声道，“一定得阻止他们。骷髅中队的情况怎么样？完毕。”

　　“他们中断了当前的侦察任务，将和你在新波特兰会合，完毕。”

　　在通话器的静电躁音暴露他之前，他就把它关掉了。他朝骷髅一号跑去。有点像从重压下解放出来一般，他可以稍稍忘却明美。他没有插入明美和林凯之间，但不知为什么，他心里却希望他们的关系越变越糟。

　　他的“守护者”升上空中，瑞克远远望见林凯在明美面前跪了下来。她转过身，张开双臂，将他的头搂在胸前。瑞克推动控制杆，骷髅号在天空里留下一道蓝色的火焰轨迹。

　　丽莎通过窗户，凝视着SDF－1伤痕累累的巨大船壳。在它下面已经出现了-个生机勃勃的城市，但它的存在仍然让每个人想起那场披争。

　　“唔！多么美妙的风景！”她穿着一件紧身高领衬衣，领子高高地竖起。每隔一会，她就不由自主朝宿舍里那面长镜子扫上一眼。看到自己在镜中的样子，她心里暗想，还不错嘛！

　　SDF－1看上去同样不错，再过一天还会更不错。到那时SDF－2就会降落就位，与它并肩挺立。朗和他的学生想出了办法，把那些莫测高深的密封引擎从SDF－1移到SDF－2。丽莎听过简报，将将就就能大概明白朗博士涂抹的那一大堆数学符号，也对朗博士有信心，但还是觉得自己的新岗位有点神秘。

　　通讯器响了起来，她拿起听筒。是维姚莎通知她新波特兰事件。几秒钟后，她已经飞奔出门。

　　当天顶星“不满者”在新波特兰城四处滋扰时，黄昏已经降临，天空下着冰冷的雨水。他们沿着奥斯威戈湖到哥伦比亚河一带大肆破坏。

　　战斗囊毫不留情地向眼前的一切猛烈开火。当地民兵和警察与平民一样成为受害者，在他们暴动的头一个小时，这些天顶星“不满者”就杀害了四百多名男女警察和民防卫队的士兵。

　　每当战斗囊的胸甲机炮喷出烈焰，便有一幢大厦着火焚烧。在他们巨大的钢铁足肢下，楼房被碾成碎片，里面的居民被踩成肉酱。

　　三架战斗囊排成一列，向新波特兰市中心进发，散发着焦臭的黑烟在它们四周升起，雨水冲刷着的街道上回荡着濒死的尖叫，排水沟里流淌着鲜红色的血水。

　　在罗森指挥下，骷髅中队从夜空中扑下。在“洛波特技术”的协助下，他们全都成为了全天候战斗机飞行员，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对敌人来说他们同样危险．

　　“锁定目标之前任何人不许开火，还有平民在下面。”罗森说道。

　　正在这时，新波特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整座城市如同熔化的金属锅，到处都在着火焚烧，散发的浓烟在城市上空结成厚厚的一团，反射着下方的火光。

　　博比·贝尔惊呼道：“上帝啊！真是恐怖——”

　　“闭嘴，中士。”罗森打断他，“所有战机跟我来，我们要下去阻止这场灾难。还有，大家小心自己的火力！”

　　玲妮特·克莉尔和她的好朋友桑娅·波尔森手拉着手奔跑往新波兰特湿滑的街道上。在冰冷的雨水中，她们浑身颤抖，呼喊着死去的亲人，恐惧占据了她们幼小的心灵，死亡正在后面逼近。珍妮特一个月前刚满八岁，桑姗仅仅比她小四天。

　　她们身后，一架天顶星人的战斗囊正从街角冲出，它撞碎了一堵砖墙，将交通灯压在脚下，转眼间便追了上来，粗大的炮口正对着地们。

　　珍妮特摔倒在地，桑娅想继续奔跑，却吓得挪不开脚步。她踉娘跄跄后退几步，走到她的朋友身边，想把她扶起来，自己反而也摔倒在地。她们躺卧在雨水冲刷着的鹅卵石街道上，巨大的圆形金属脚板正向她们压下来。她们哭喊着，搂作一团，等待死亡的降临。

　　战斗囊忽然停止踩踏，披着装甲的囊形身躯转到一边，似乎聆听着什么。玲妮特和桑娅不知道它正在接收同伴发出的紧急讯息：

　　“警告！警告！敌人的战机正在接近！立即归队反击！”

　　两个小女孩抬头望着渐渐隐现的夜空，这才意识到战斗囊正在缩回足肢，几秒钟后，那架战斗囊已转身离开，足部推进器喷出尾焰，蝗虫般消失在城市上空。

　　又过了一会，天空里响起阵砗雷鸣，骷髅中队的战机全速赶到。两个小姑娘互相搀扶着站起身子。太空堡垒防御军的战机低空掠过街道，楼房剧烈晃动着，门窗玻璃被音爆震成碎片。

　　巨响中，两个女孩的叫声显得非常微弱，但毫无疑问，那是一声欢呼。

　　战斗囊选择了正面战斗，它们聚在一起，胸甲上的两支机炮向天空喷出强大的火力。

　　骷髅中队正求之不得。他们穿过地面密集的火力，转换成“守护者”模式猛扑下来．宛如一群觅食的猎鹰，链式机炮牢牢握在手里。

　　“干掉他们。”罗森随道：

　　“当然，但先得把他们从城市里引开！”博比·贝尔叫道。

　　他说得对，正和战斗囊交火的骷髅中队散开队形，“守护者”战机边打边退，将天顶星“不满者”渐渐引离城市。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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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对于天顶星人来说，放弃战争文化传统，和平生活，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也是一场圣战。他们沉迷其中，正如他们沉迷于其他战争一样，

　　然而，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当这场战争胜利后，他们中有多少人会因失去了战斗的机会而感到精神空虚？为和平而战是高贵的，但历史和传说告诉我们，这个生而好斗的种族必须小心谨防胜利后的崩溃。

　　                                      ——杰祖士博士，《外星人心理学》





　　在新波特兰市郊的山脚下，VT战机截住战斗囊，双方展开了战斗。

　　几架战斗囊几乎本能的一字排开，编织出一道火网。“守护者”向它们猛扑下去，蓝白色的能量光束划破了静谧的夜空。

　　敌人的一次集中射击将罗森的“守护者”战机的左臂炸得粉碎。“这些家伙真的要负隅顽抗。”他气愤难消，绕着圈子，尽量保持战机平衡，向敌人猛烈还击。

　　不要欺负弱者，你们这些混蛋！要打就找个实力相当的来打！

　　“你这可以算是撤离职守，中校。”丽莎的声音传入了瑞克的耳里。

　　“你说什么呀？”

　　“你在哪里？”她冷冰冰地问道。

　　“嗯，我正在执行侦察任务，”内疚让他变得有点急躁，“这也是任务，怎么了，有何异议？”

　　她回到控制台，向下望着屏幕里最新的战机方位示意图。他的战机在格兰尼特城边，果然不出所料。

　　“你危害了你的队友的安全，亨特。”

　　他忍无可忍。这段日子以来累积的怨气让他失去了控制，完全不像一名冷静、合格的战斗机飞行员，“见鬼！你到底有什么毛病，丽莎？”

　　“你的队友正在战斗，你本该去带领他们．你这个猪脑袋！”

　　她朝通话器里吼道，砰的一下将它关掉。

　　她气冲冲离开通讯控制台，“这个家伙！”

　　“躲起来，躲起来，”维妮莎朝珊米和琪姆低声道。

　　“亨特中校这次到底怎么了，丽莎好像吃了火药似的。”珊米眨着眼睛。

　　“不管是什么，回来后可有他受的。”维妮莎回答说。

　　琪姆摘下耳机，转身对她俩说道：“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她真的爱他吗？”

　　“你没听最近的传闻？”珊术急不可待地公布小道消息，“他们说丽莎替瑞克打扫宿舍没错，打扫卫生！在他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甚至没和她约会，连一点表示也没有。”

　　“黄金三人组”在心里用最恶毒的字眼咒骂着愚蠢的男人。

　　琪姆轻轻地用手扇了扇自己，“真不敢相信丽莎会做这么吃亏的事。她可是个聪明人！”

　　珊米抓住她的手臂，“等等，我还设说完呢！”

　　“别说了，”琪姆咕哝着，朝旁边使了个眼色，“有人看我们呢。”

　　“噢——”珊米赶紧重新戴上耳机。

　　丽莎平静地望着她们。随你们说吧，姑娘们，我不怪你们，也许是挺好笑的。

　　战斗囊的加农炮向乌云密布的夜空凝聚火力。“守护者”一个侧旋，自行机炮毫不犹豫地还击。

　　“难道这些家伙从来都不会投降？”博比·贝尔咬牙切齿地说道。

　　的确令人害怕，他们应陔想到，这些恢复好战本性的天顶星人，自然也恢复了宁死不降的战斗信念。

　　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设备面板的显示屏上。“情况怎么样？”瑞克·亨特故作轻松地问。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冲入激烈战斗中时，他总是尽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头儿，你好好看看。”博比答道，“这些家伙犯下了谋杀罪。”

　　瑞免的变形战机以“守护者”模式从河面掠过，宛如一只装上火箭引擎的猎鹰。“好，现在由我接管指挥，罗森、博比，你们全部后撤，不要进入射程范围。”

　　他向那些“不满者”猛扑下去，自从第一天踏入变形战机的座舱，已有成百上千架战斗囊成了他的猎物。他避过他们的火力，从下面反弹上去，在战斗囊顶上高高盘旋。

　　能量光束在战机旁边擦身而过，“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他转换至天顶星人的战术频道，“停止开火，放下武器。”

　　如果他们接受了，他们将成为第一批投降的“不满者”。然而，像其余“不满者”一样，他们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

　　如果换作他是这些天顶星人，不知自己会有什么感觉？为了自由，人类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难道这些醒悟过来的天顶星人还要重蹈覆辙吗？

　　转念之间，危险已迫在眉睫。

　　骷髅一号的自行机炮射出一道道强劲的能量脉冲，燃亮了漆黑的夜空，将一架战斗囊的足肢炸成碎片。当战斗囊倒下时，瑞克作了个回旋，降落到一块巨石后面。变形战机迅速转换成“铁甲金刚”模式。

　　他从巨石后跳出，像一个六十英尺高的披甲武士，粗大的自行机炮握在手中。“这是最后一次，我命令你们立即放下武器！”

　　他看到战斗囊的胸甲机炮正向他瞄准，急忙闪避到巨石后面。一道能量光束打在他刚才所站的位置上。

　　等敌人的射击结束后。他再次从巨石后冲出，手中的机炮猛烈开火。高密度的弹片击中了另一架战斗囊的足肢，令它轰然倒地。第三架战斗囊转身就跑，以“之”形路线躲避他的火力。然而对于瑞克来说，解决它只是小菜一碟。

　　天顶星“不满者”从无法动弹的战斗囊里慢慢爬出。瑞克见他们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新波特兰的警方和民防卫队应该有能力对付他们。其余骷髅战机已经赶去做扫尾工作，确保这些步行的天顶星人服从拘禁。这些“不满者”将为那些因他们丧生的人偿付自己的性命。

　　今晚我们赢了，但明天又如何？

　　他是最后一个走下战机的人。瑞克爬出座舱时，罗森、博比和葛利尔早已离开了机舱甲板，他感到筋疲力尽。为什么和平会如此可怕？对于他和罗伊，以及其他所有人来说，和平就是一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永远停止争斗。

　　接着便见到丽莎站在飞行员行动室的门口。看来我这一生总不得安宁，他望着那张充满火药味的面孔，心里嘀咕着。

　　“我怎么觉得自己像是站在刑场上点着最后一根烟，中校？”

　　“一点血不好笑，瑞克。”

　　“呵，我想也是。”他斟酌着，想把这几天的感受和经历全都告诉她。

　　她却开口道：“格罗弗舰长命令你立即向他报到。”

　　他呆了呆，眉毛拧成一团，转身向SDF－1走去，“不知他找我有什么事。”

　　她忍不住暴露了心里想的事，“你不是去看明美了吗？”她在后面喊道。

　　他停下脚步。

　　“我很喜欢她昨天在格兰尼特城的广播。”她轻声道。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呼出，望着脚底下的金属甲板，“嗯，实际上我没有去找她。”

　　他继续离去。她追了上来，跟在他身后。她故意装出泄愤的样子，同时却又在心里恨着自己．“不会是因为她身边歌迷太多，你无法靠近吧，瑞克？”。

　　“不。”

　　“你们没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我要这样折磨自己和瑞克？她在心中问道，答案就在眼前：因为我爱他！

　　“还能发生什么事？”他抱怨道。

　　“我哪儿知道！”她加快脚步追上瑞克，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信封？她冲到他跟前，差点吓了他一跳。她把信封用力压在他手里，转身离开。。

　　“丽莎，这是什么？”

　　“一些会让你想起我的东西。”她朝身后说道，不敢再转头望他的脸，匆忙的脚步在金属甲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信封里装着一叠照片——丽莎和她的侄女，还是个可爱少女的丽莎，一只小猫蹲在她的头顶，刚刚从学院毕业的丽莎。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咕咕着，其实心里是明白的。整整一本相册。往事突然浮现眼前。离开析新波特兰时，他感到能在世上有一番作为，不管境遇有多艰难，希望总不会消失。他认为幸运女神将会眷顾着自己

　　但此时，他手里握着照片，望着她消失在那排战机当中，心中感到无比懊悔。

　　“亨特中校奉命报到，长官。”

　　格罗神坐在椅上，透过SDF－1的前舷观察窗眺望着远处的蓝天白云。“请进，瑞克。”他没有转过身子。

　　“谢谢，长官”瑞克谨慎地走进指挥舱。格罗弗很少这样亲热地称呼他的下属。

　　“我开门见山吧，”格罗弗转身而对着他，站起身子。“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外星人正在回复好斗的本性。”

　　瑞克考虑着这个问题，他有些天顶星朋友——利克、布朗、康达，还有卡利塔和另外几人。

　　“新波特兰的骚乱不会再给我们带来麻烦了，长官。”

　　“那次事件只是一个征兆，中校先生。”当格罗弗像这样称呼你的职衔时，他是在提醒你不要忘了自己是一名军人。

　　“我们不能再让类似事件发生。”格罗弗继续道，“否则我们的社会将会崩溃。我已经决定将一些外星人转送到一个受到监控的新地点。”

　　瑞克没有忽略当中的重点。我们曾经承讲给他们自由！两年前还觉得无限美好的种种梦想现在全都成了一场空。

　　余下的事情无需再说出口。格罗弗希望由瑞克来执行这个命令。

　　瑞克·亨特望着尊敬的舰长，他不仅为地球人，还有天顶星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心力。瑞克突然双脚并立，行了个有力的军礼。“不管您的决定是什么，找都支持你。你知道的，长官，SDF－11上每个人都会支持你。”

　　“谢谢你，中校。”格罗弗还了个标准的军礼，但显得相当疲惫。他看上去似乎很久没有真正睡过觉了。

　　他们视线相触，“我理解您，”瑞克说道。

　　明美在外套下颤抖着，她正倚在一个被天顶星人击毁的标塔上，眺望着格兰尼特城的夜空。

　　甚至本应在很久以前便学会彼此爱护的人群里，也有着太多的忧伤，太多的痛苦。

　　她望着城里星星点点的灯光。林凯已经离去，不知道他会停下脚步，还是继续前行，也不知道自己能否与他再次相见。她甚至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想这样做。

　　当星星闪现时，她抬头望向夜空。噢，瑞克，你在哪儿？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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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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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波特统治者可以随意跨越空间，不知他们是否也能轻而易举地征服时间。他们将明白一个道理，佐尔偷偷对因维德生命之花动手脚这种行为和当初亚当经受不住苹果的诱惑一样，史前文化也是如此，一旦获得释放，它就会完成自身的使命，史前文化是非凡的文明，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史》，第CXXⅡ卷





　　他们退化的臂膀纤弱无力。手指又细又长，退化的指甲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感知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手变成了一种延长的触觉器官。现在，六只这种触觉器官虔诚地压在史前文化的蘑菇状思维帽上，那是史前文化统治者的物质中性界面。三个人的思想……合而为一。

　　一名下级军官出现了，打断他们的交流。

　　军官敬了个礼，向三人报告：“我们对第四象限的例行扫描显示，佐尔的太空要塞展开区出现大量史前文化能量聚集现象。”

　　三位统治者随即中断与长老们的联系，转而关注那军官带来的情报。他们的眼睛深邃而明亮，似乎洞悉一切，表情严峻的脸如刀削斧凿。与史前文化的频繁接触已经消除了他们生理上的差异，他们看上去一模一样：相同的鹰钩鼻、一样上翘的眉、雷同的蓝灰长发长可及肩，甚至连络强胡子也如出一辙。

　　“那么，”戴红头巾的那位统治者第一个作出反应，两片嘴唇一动不动，“有两个可能：一种可能，继承佐尔意志的天顶星人已经释放出史前文化矩阵，准备对因维德发起新的攻击；另一种可能，那艘战舰已经成了地球人的战利品，现在，他们已经掌握了史前文化的成果。”他们都有某种僧侣气质，一袭灰袍使这种气质更为突出，这种修道服是斗篷式样，带有头罩，宛如一片特大的因维德生命之花的花瓣，修道士们的头正好是花瓣正中矗立的一簇雄蕊。

　　“我认为，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带绿头巾的统治者以心灵感应反对前者的分析，“根据全部有价值的侦察报告进行逻辑推理分析，结果表明，因维德人并不知道佐尔的太空堡垒现在在什么地方。”

　　“因此，我们只有假定天顶星人的确已经发现了史前文化矩阵。洛波特文明的未来无虞了。”

　　“可是除非他们有能力捕获那艘舰船，并且毫发无损……”

　　这时，位于深层太空的堡垒有机系统反映出了主人们的关注，史前文化思维帽里的能量发生了波动。思维帽内部像三维立体画一样涌功着各种彩色波形，思维帽的外壁和支柱却纹丝不动。这里相当于普通舰船的舰桥，但与普通舰桥不同，它的驱动力是史前文化本身，它类似一个活生生的神经中枢，既有神经束、也有轴突，还树突。

　　跟天顶星人的无畏级战舰不同，这些小行星大小的铲状洛波特堡垒有不同用途，即用于征服深层太空。已经发现，深层太空有它自己的世界和星系，既有黑洞和白光，也有美丽和恐怖。史前文化已经在那里生根发芽，但是统治者们的地图却还远远无法覆盖这一片广袤。

　　“我惟一担心的是，佐尔的继承者也许已经掌握了洛波特技术的内部秘密，因此有能力摧毁多尔扎的庞大舰队。”

　　“一艘舰艇对四百万艘？痴人说梦！”

　　“陈非他们设法捣毁洛波特的防御系统，渗人多尔扎的指挥中心。”

　　“为了满足你所说的条件，佐尔的继承者必须比他本人更了解洛波特战舰！”

　　“无论如何，如此巨量极的信息肯定会被我们的传感器记录到。我们得承认，四百万洛波特军舰的毁灭并不是每天都发生的寻常事。”

　　“我们无所不知！”

　　那位军官十分耐心地等待报告其余的消息，趁此机会道：“完全正确，主人。只是，我们的传感器的的确确显示出巨量级的信号扰动。”

　　史前文化的思维帽内部，小型的三足鼎基座处，一道亮光激射而出，把几位统治者的手向外振荡开去。

　　“系统报警：立刻准备超空间跃迁！”

　　“遵命。可是史前文化的能量供给水平极低，可能无法使用跃迁发生器！”

　　“无条件服从命令，立即跃迁！”

　　外形酷似大教堂的弧形轴突、树突状缆索、史前文化不定形的自由基开始沿着整艘舰船的神经中枢干道重新排列、聚合、能量波纹穿过堡垒，聚集到墩实的柱状反射引擎上。

　　巨大的洛波特舰船猛地一颤，跳跃！

　　他们的本土星球叫泰诺，是巨大的凡特玛星的原始卫星，凡特玛星浪迹于第四象限的某个普通黄色星系之中，这个黄色星系里共有七颗星球，都没有生命存在，距银河系中心有20光年之遥。早在第一次洛波特之战时，地球天文学家便已经能够确定泰诺星的空间轨道，称之为南十字星座。但是后来他们知道，那只不过是从他们的思维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已，到公元2000年末时，他们已经完仝抛弃了残余的地球本位主义观念。到公无2012年时，他们已经知道，在星际的壮丽史诗中，他们心爱的地球扮演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除了它的原始居民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泰诺星球的早期历史。泰诺星球的原始居民具有人的特征，他们勇猛、好奇、胆大，总而言之，是个敢做敢为的种族，他们不乏求知欲望，具有自我否定精神。在种族内部废除奴隶制战争和太空探索中，种族内部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正是他，改变了泰诺星球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了银河系的命运。

　　他的名字就叫佐尔！

　　有一颗星球将在未来的事件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航行星际的泰诺星人管这个星球叫奥普特拉。正是在这里，佐尔目睹了这颗星球本土生命因维德人的演化；正是在这里，这位充满幻想的科学家了解了神奇的三瓣的生命之花的秘密，因维德人便是从这种花中摄取利于身心的养分；正是在这里，造成了银河系里奥普特拉星球与泰诺星球之间无休止的战乱。

　　也正是在这里，诞生了史前文化和洛波特技术！

　　通过实验，佐尔发现了有机能量古怪的存在形态，当花朵孕有的种子含有阻止它发育成熟的母体组织基质时，就能够获得这种能量形态。这种生物能量来源于有机融合的过程，是一种足以引起生物意志或生物活性趋同的力量，但在本质上，它们最终无非都是无机物的组合体。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制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机器，通过复杂的人工智能激活原理或者可控制的变形与重组，这种机器能够改变生物的形状和结构，应用到优生学和控制论的原理之中，其影响更是令人瞠目：住尔发现史前文化的变形特性能够作用于有机生命，包括有机生命的组织和生理系统都具有可塑性，能够使生命体承受住凡特玛星球巨大的引力，从而可以派人采集到凡特玛星球上的矿石。这些石被转化成燃料，又用于史前文化驱动器（那时候叫做反射驱动器）之中时，泰诺星球的太空旅行者们就可以采用超空间跃迁的方式到银河系里遥远的星系。因此，史前文化有效地改变了宇宙看见连续体的绝对构造。

　　佐尔已经开始假没一个全新的空间秩序，不仅仅针对他本人的物种，还包括所有有感知力的物种，比如在太空航行中发现的许许多多生命形式，他预见到意识与物质将高度融合，未来将出现一个全新时代，清洁的能源，绝对的和平，以及宇宙重新构造的无限可能。

　　但侵略本性的消亡过程是漫长的。给泰诺星带来和平的统治者们不久踏上了星际战争的征途。有了洛波特技术和史前文化，新的统治者得以实现他们狂热的军国主义梦想。第一个行动便是命令奥普特拉星将所有植物的花瓣和表皮收集运送到泰诺星球，第二道命令是让奥普特拉星球彻底荒漠化！

　　泰诺尔人过去曾利用生物遗传技术创造出巨型生物，本意是用这些巨人开采凡特玛星的宝藏。但不久，这些生物就将演变成第四象限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斗士——天顶星人。

　　这些天顶星人被植入了虚假的记忆（包括整个种族记忆，还有假造的历史），根据设计，他们视泰诺星的指令为法律，装备着只有洛波特技术才能生产的庞大的武装舰队，他们肆意征服破坏，完成他们的天职——打造一个横跨星际的帝国，其统治者便是自称为洛波特统治者的那帮凶残的暴徒。

　　然而，佐尔已经着手展开周密的反抗计划。他一边被迫臣服于统治者的命令，一边小心翼翼保留着史前文化的秘密，没有第二人知道。他平常甘受奴役，卑躬屈膝，让统治者认为他是一名唯命是从的小角色。他利用了他们，接自己的设计方案改造了星际战舰，为将来的银河系探险作好准备。其成果便是一艘能够流畅变形的超级太空堡垒，包容了特妙绝伦的洛波特科技，其技术含量更胜于制造死心塌地渴望战争的天顶星人的工程。

　　蒙在鼓里的统治者一无所知。为了保障超空间驱动器的能量供应，他将反射炉数量设计得更多。他把它制成了一座真正的史前文化工厂，在已知的宇宙空间里，它是独一无二的，它自身能够从因维德萨生命之花吸取到天然的生物能量。

　　新的统治者上台后不久，他们令人厌恶晌贪婪欲望开始滋长发芽。很快暴发了对因维德人的掠夺战争。在统治者的淫威统治下，天顶星人也开始出现公然叛乱事件，这个可怜的种族缺乏教育，他们几乎丧失了有感知能力的生物所应有的认知、成长和感受美丽与爱情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佐尔冒着风险，希望扭转由他一手造成的这些不公正的局面，天顶星人的司令——多尔扎指挥着佐尔建造的这艘太空堡垒，开始了它新的使命，去发现那些未知世界，然后征服它们。

　　统治者们对佐尔利用太空堡垒开拓疆土的计划深信不疑！

　　其实，佐尔的真正目的是想把因维德之花播种到更多的星球上去。多尔扎和他的助手布历泰，以及其余那些易受蛊惑愚弄的家伙，他们坚信佐尔执行的是统治者的命令，更以为佐尔的安危关系他们从统治者那里得到利益，因而对佐尔言听计从。天顶星人既没有能力领会，也无法有效修理任何洛波特设备。除此之外，他们对统治者也充满敬畏。这些都成为控制天顶星人的手段，有效地防止这些星际斗士发生大规慢叛乱。因而，天顶星人对洛波特技术的原理更是一窍不通，这一点同他们对自己的人性情感缺乏认识一样。

　　佐尔迫不及待地想实现自己的计划，斯菲瑞斯星、盖努达星、海顿五号星、佩里托姆星，以及其它数目庞大的星球都是他的计划目标。佐尔不断在这些星球上播下因维德生命之花的种子，因维德人却跟在他后面穷追不舍，因维德人利用他们的传感晕云追踪着任何细微的史前文化迹象的出现。他们在追击佐尔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征服、占领、毁坏，留在他们身后的，无一例外的都是毫无生命的世界。因此，最终，佐尔播下的因维德之花的生命种子都没有能够生根发芽。

　　在此次远航中，佐尔已经亲自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法试用生命之花的功能。许久以前，在史普特拉星上，他曾看见因维德人把因维德之花咽下去，现在，他也开始这种尝试。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体验到预见力，通过它的指引，采取新的行动。不等他在适宜收获和播种的全部行星上播下因维德花的种子，他便会被因维德人抓住，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他的预见力使他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那里远离洛波特统治者、天顶星人和因维德人之间战火纷飞的宇宙空间。那是一个充满智慧生物的世界，他们完全能够理解他的发明。那是一个蓝白色的美丽星球，那时有最宝贵的生命……那里，将会是以后事态发展的关键，将会是令整个银河系沸腾的冲突焦点。那里，也是他寻觅已久的目的地！

　　在这次远航中，佐尔意识到因准德人的危险将至的时候，他把这个蓝色星球的宇宙连续统一体坐标输入了太空堡垒的航天计算机，还执行了飞船上的某个洛波特程序，这些程序会指导他的继承者们，为他们的将来发出特别警告。他招集了几位天顶星人助手，佐尔用音乐培训他们，经过这种音乐练习，解除了这些天顶星人所受的无情训练的挥桎梏，他们将执行他的远航任务。

　　因维德人追上了佐尔！

　　在此之前，太空堡垒已经成功发射，踏上了它的茫茫旅程。

　　目标——地球！

　　于是发生了天顶星人追击太空堡垒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后来成了地球史的一部分，发生在地球空间的这些故事与天顶星人在泰诺星上的经历一样令人难忘。

　　“再会，佐尔，”多尔扎对死在因维德手下的佐尔的遗体说道，“对统治者们来说，或许你死后会比活着时更有用。”这位科学家毫无生气的遗体被送上了前往泰诺星的归途。

　　实际上，正如多尔扎所言，佐尔的馈体送回泰诺星之后，洛波特统治者小心翼翼地对他作了处理。他们利用佐尔的遗体，进一步榨取他的思想，从他的功能神经库里提取那个蔚蓝色星球的数据，那个蓝色星球正是佐尔选定的洛波特技术的继承者。但超出住尔意识的那部分资料，在神经处于死亡状态下无法像活着的时候那样被破译。所以，当多尔扎手下的天顶星人搜索银河系的各个象限，寻找名为“地球”的星球时，统治者们也束手无策，只有死死地握住那个蘑菇状的思维帽，这个蘑菇状的传感器是他们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物。统治者们拼命地想把以那些散乱的头绪拼结起来，重建曾经伟大的帝国。

　　用地球的时间度量计算，洛波特统治者们足足等了十年之久，他们一直渴望多尔扎带来令人鼓舞的消息。这段时间对身高马大的天顶星人来说只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但是洛波特统治者却是度日如年，尽管统治者们在生理上处于更先进的进化状态，但本质上仍然属于人类。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伴随他们的是无尽的苦恼和惶恐不安。过去的十年里，帝国文明的衰落显而易见。随着文明力量的削弱，洛波特内部的成员也日愈颓废，还不断遭受其它史前文化的攻击，那些蠢蠢欲动的饥饿的因维德人，帝国边缘此起被伏的叛乱，天顶星人日渐高涨的怨恨情绪等等，都令他们认识到统治者的地位岌岌可危。

　　现在，已经知道洛波特技术的继承者就是所谓的“佐尔后裔”。这拌称呼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发现地球两年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多尔扎的舰队决定要从地球人手里夺回太空堡垒。因为洛波特统治者实在太需要他们手里的史前文化矩阵了。这期间，洛波特统治者内部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在长老中间，他们不再信赖多尔扎。在他们看来，似乎一开始，多尔扎就心怀叵测。十二年以前，多尔扎虽然勉强带回了佐尔的遗体，但现在他与佐尔的太空堡垒的占有者只有咫尺之遥。作为天顶星人的最高统帅，多尔扎手握四百万艘太空舰船组成的大舰队，极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欲而夺取史前文化矩阵。

　　洛波特统治者们后来得知，“佐尔的继承者”们同他们自己一样，具有相同的人类特性，于是这中间又增加了其他额外因素，事态变得更加微妙。通常认为，鼓吹战争的种族总会把其它任何生物都瞧得比自身渺小，比如天顶星人已经开始把体型远小于他们的地球人称作“微型人”。这种称谓其实有很大讽刺意义，因为洛波特统治者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把天顶星人变成他们想要的任何大小尺寸，天顶星人现有的高大体型实际上水分十足，在他们巨型的体格内部搏动的心脏与他们所蔑视的“微型人”有一样的遗传结构。由于有相似的起源，所以，在杜撰的天顶星人的相关历史记录中，洛波特统治者精心编制了集体无意识，避免天顶星人与任何微型人文化进行密切接触。这种做法大有道理，他们担心微型人的情感文化会激活天顶星人真正的基因记忆，认清自己的生存状态。

　　根据雷诺司令官的情报（雷诺曾经亲眼目睹佐尔遗体运回泰诺星，目前他的舰队仍然在帝圈的中心地带游弋），部分隶属布历泰的部队已经哗变。如果雷诺的情报属实，多尔扎随后就会率领整个舰队折叠到地球空间，计划在地球的“情感瘟疫”传染给剩余的其它舰队之前，摧毁这颗星球。

　　天顶星人也许有了情感，但是他们有能力利用洛波特技术的全部力量吗？

　　这是洛波特统治者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将很快成为统治者们讨沦的重点。

　　洛波特的超空间传惑器探针搜寻到一个洛波特堡垒，距离泰诺星七十五光年，并发现它已经在第四象限大量释放出史前文化矩阵能量，其数量级足以击溃四百万艘战舰。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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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土地布满我们足迹，它的西南部曾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某一天，这里迎来了天顶星人那艘千疮百孔的太空堡垒。

　　现在，它就像一座庞大的巨塔，耸立在这片阳光普照的满目创夷的荒莽土地上。作为这场浩劫的见证，战舰的底部附近，一个天顶星突击队员的骨骸保持着十字架一样的姿势，仿佛在凤中默默沉思着。他身上的金属装甲和镶边仍然保留完好，他那双巨大的金属脚边还有一个毫不趋眼的明美布娃娃。

　　                            ——拉兹洛·赞德博士，《地狱里的地球：洛波特战争回忆录》





　　“因此，根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和天顶星人都起源于亲源关系十分接近的祖先！”

　　艾克西多斜靠在房间的直背椅子上，趁众人品味话语中的着重点时，他环顾桌子四周。过去的两年里，他的皮肤由于暴露在地球的太阳光下，变成了深紫色，头发也变成了赭红色。

　　紧靠他右边位置的是略显阴沉的赞德教授，赞德教授是从艾米尔·郎的洛波特技术员中脱颖而出的精英人物。赞德右手边是两名天顶星人，同艾克西多一样，他们都被微缩化了，都穿戴着蓝白相间的太空堡垒防御军制服。沿桌子的顺时针方向，艾克西多左边的是克劳蒂娅·格兰特，她是SDF－2号的大副，漂亮、富于才华，是典型的地球黑色人种。还有丽莎·海因斯和瑞克·亨特中校，（天生的一对，艾克西多常常私下这样说他们俩）当然，还有永远不苟言笑的格罗弗将军。

　　会议室大厅顶部的天花板上有两扇天窗，相向而立，地球金黄色的温暖阳光从那里倾泻到堡垒里。

　　大约十年以前，艾克西多就和艾米尔·郎博士以及其他好几位地球科学家一起，齐心协力，破译那些存放在SDF－1号上的文件，这批数量巨大的文件详细记载了佐尔的思想。不过，艾克西多关于人类和天顶星人在遗传上相似的结论却来自一系列医学化验和遗传进化分析。老实说，区分是地球人还是天顶星人不再有实际价值。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时半会儿还有些解释不清楚，但两者已逐渐被视为具有相同的祖先。

　　艾克西多注意到．情况有点出乎他的预料，人类对相同起源的观点缺乏热情。他推测，也许是因为人类还处于自然繁衍状态，而天顶星人很久以前就已经摒弃了人类这种不稳定的生殖方式，用地球人的话说，叫“克隆”，天顶星人的对应术语与英文中的“生产”相当。

　　在佐尔遗留下来的文件里，还有许多新的东西等待他们去发现，特别是最近一批破译的文件，其中揭示的秘密相当重要，艾克西多已经看过一部分。一部分线索表明，这些文件将会回答某些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天顶星人种起源的历史。文件也许还会回答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所有证据都说明人类起源于地球之外的某个地方。这个问题在地球科学家中引起了激烈争论，许多地球科学家坚持认为人类起源于数百万年以前游荡在地球上的树栖灵长类物种。

　　但是，佐尔藏在这艘飞船中的史前文化矩阵又在什么地方呢？艾克西多、布历泰、艾米尔·朗，还有其他人，他们已经绞尽脑汁，几乎把太空堡垒翻了个底朝天，佐尔暗示史前文化隐藏在某个地方，但他们却一无所获。

　　体态怪异、侏儒似的艾克西多见识了与会者对报告五花八门的反应，克劳带娅倒吸一口气，丽莎·海因斯煞有介事的“哼、哈”两声，似乎结果不出地所料，一旁的亨特中校，双眼圆瞪傻坐在那儿，仿佛某种人类对外族恐惧心理的化身。

　　格罗弗点点头．默默无语。白色的司令官帽被他拉低到前额下，艾克西多无法看到他的眼神。

　　“所以，将军，”艾克西多身体前倾，“已经没什么疑问，我们的起源指向同一个目标。”

　　“真是难以置信！”格罗弗一副刚从梦中醒来的样子。

　　“难道还会有错不成？在检验数据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很多共同点，连两者热衷战争的特点都相差无几。”

　　这句话让与会的地球人大为光火。

　　“没错，”艾克西多平静地说，似乎要在地球人肝火上升之前先发制人，“对于战争，两个种族都同样乐此不疲。”

　　瑞克·亨特听了这话心里愤愤不平，他屏住呼吸，一直数到十，这才勉强压制住心头的怒气。他想问，难道你艾克西多先生没有看到，地球人正是用爱的力量而不是武力击败了天顶星人，面对这样的事实，谁还会相信这通鬼话？全面发动战争的是天顶星人，而不是地球人，瑞克怀疑艾克西多的报告是想逃避发动战争的责任。

　　艾克西多的体型已经进行了所谓“微型化”的处理，他对自己目前的状态似乎很满意，瑞克甚至怀疑他到太空堡垒里去寻找那个还没露面的史前文化矩阵的动机，如果自己的种族发动了那些不必要的战争，几乎给人类和天顶星人都带来灭顶之灾，而追求的目标竟根本不存在的话，艾克西多绝对难以忍受。实际上，以后会有一种传说，在天顶星人中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传说中提到，天顶星人以为太空堡垒里藏有长生不老的秘密，于是才对它穷追不舍。

　　瑞克很难看透艾克西多的眼睛，那双没有眼睑的、瞳孔细小的眼睛。他不喜欢艾克西多的主意，把太空堡垒每一个隐蔽的角落都翻开看看，这种愚蠢的做法好像要证明那上面的财富比地球上更多似的。几分钟以前，这位天顶星人似乎又回到了以前自高自大的状态，他清楚自己话的份量，瑞克也不想让他失望。

　　“我不想对您不敬，”他酸溜溜地开了个头，“但首先，我不同意您的说法，我们没有战斗，因为我们不喜欢；我们选择战斗，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没有选择。你们懂吗？”

　　瑞克的手握成了拳头，丽莎和克劳蒂娅惊讶地看着他。

　　“胡说，中校！”赞德教授反驳道，他同郎一样有若冷酷的眼睛。他站了起来，双掌撑着桌子支撑他的重心，“地球上，某些地方战争还在继续．即便在天顶星入侵之前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显而易见地证明了人类的好战本性。”

　　又一位天顶星人支持者，一副异星人的嘴脸，瑞克心里恨恨地想。但是他的反驳却结结巴巴。在进行学院式辩论时，他总觉得力不从心。结果赞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和平使者们拼命游说各方的时候，看看地球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组成了国家联盟和联合国，结果两者都无疾而终！”

　　瑞克站了起来，针锋相对。这跟人类热衷战争的论点扯得上什么关系？他最多做出这种让步：人类中的一部分沉迷于战争，另一部分却并非如此，更多的人乐于享受……爱。

　　“我无法相信你竟这样简化事实，”瑞克有点恼火，“这是篡改历史！”

　　“事实如此，先生，没有一句谎言。”赞德说。

　　瑞克几乎要跳上桌子，想要说服这个家伙，艾克西多把他镇压了回去，又用非地球人的瞪视盯住赞德。

　　“我们只是告诉你们最佳的数据分析结论。请不要插嘴。”

　　什么道理，当我们说点什么的时候，就只是一种观点，可一旦他们高谈阔论时，就变成了事实。瑞克愤愤地想，有点忍无可忍。

　　格罗弗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嗓子，“太有意思了……这么说我们所有人都来自同一个种族，不是吗？以后会怎么样．谁能说得准……”

　　瑞克跌回座位，空荡荡的目光黯然失神。无论如何，他对自己说，我们永远不要变成天顶星人，那同毫克情感的机器人有什么两样。是的，永远不要！

　　艾克西多作报告的会议室位于新太空堡垒的34层，这艘新的太空堡垒代号为SDF－2，它几乎与新麦克罗斯城同时建造。它也是SDF－1的复制品，在人造圆形湖中心，它和SDF－1背靠着背，由几百条管道和服务走廊与它的母舰紧紧相连。人们为了表示对格罗弗将军的敬意，把这个人造湖命名为格罗弗湖。北美洲西北部高高的台地地形很理想，正是重建过去在太空堡垒中诞生的那个城市的好地方，与遭到破坏的海岸线的酷热环境相比，这个地区十分凉爽，有丰富的上污染水源，气候也温和适宜，更没有空间不足的制约。于是繁荣的城市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从格罗弗湖边向四周扩散，林立的摩天高楼在这里萌芽生长，远郊活动房在这里扎根。两年时间里，新麦克罗斯城的人口已经增加了十倍，它已被视为地球的首府。

　　人类和天顶星人共同居住在新麦克罗斯城，这里几乎没有其它大陆城市所有的种族冲突。在新底特律和附近的纪念城，冲突尤为激烈，天顶星人还不能同人类平等地享有自由，主要是当局考虑到两者有一个逐步调整和文化适应的过程，所以采取了临时性措施。许多天顶星人选择将体形微缩化，还有许多天顶星人仍然保留着他们原来的身材。不过，史前文化的体型控制舱归军政府——即太空堡垒防御军的别称——管辖。政府鼓励天顶星人微缩化，但微缩化的天顶星人要想恢复巨人体型却很少获得同意。这引起了分离运动的高涨。以纪念域为首，吹响了独立运动的号角，他们鼓吹建立一个天顶星人自治区。鼓吹自治的人指出，日益增加的天顶星人叛乱事件为自治提供了塌好理由。天顶星人的血统渴望着斗士的荣耀，使他们不容易克服自身的特点，甘愿寄人篱下。

　　新麦克罗斯城工业区的制造厂里，人类和异星人共同工作，以便今后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天顶星人乐于工作，这在他们受奴役成为战争工具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无论是手工工作或者装配线操作，在他们看来都没有什么差别。体型巨大的天顶星人搬运高大的货物包和来自荒野的生产原材料，他们微缩化的同胞则坐在长椅上加工电子元件，把从散落在四处的毁弃舰船上搜集来的史前文化芯片装配到洛波特的电路板上。

　　这一天，这里出现了令人不安的紧张气氛。由于不习惯没有战争的平淡生活．一些异星人对他们自己选择的新生活产生了疑问。

　　奥特玛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是个红头发、大块头的家伙，模样很像《圣经》里的腓力斯巨人。他曾在布历泰手下服役，已经在麦克罗斯工作了八个月，最初是在微缩人聚居区装配钢塔，然后到了这儿，任务是去荒原上搜寻有用的生产原料。在一次搜寻工作中，他偶然遇上了一个天天顶星反叛者的营地，从那以后，他就怀有再一种无法言表的愤怒情绪，一种破坏欲——破坏什么行！他盯着一辆停在厂区的卡车，那是一辆运送燃料的油罐车。他走上前去，狠狠踢了起来。卡车在他脚下就像一辆玩具车，爆炸，烧成灰烬、在尽情的破坏中，奥特玛体验到了失去已久的快感。

　　工厂里其他天顶星劳工都听到了奥特玛的咆哮。

　　“老子不干了！受不了啪！不干了！真是愚蠢透顶！”

　　卡车的爆炸重新点燃了他的暴戾脾气，他紧握拳头，寻找其它可以破坏的目标，丝毫不顾别的工作伙伴的抗议。他的两位天顶星伙伴看上去暂时还比较平静。

　　“比愚蠢还糟糕，是可耻！”奥特玛在吼叫，“我受够了！”

　　他狂风暴雨般践踏着一堆航天服，带着哽咽的哭腔连蹬带踹。

　　“闭嘴，别管我的事儿！”他警告同伴，“我要离开这儿！”

　　奥特玛踏过围栏向荒野走去，旁边的天顶星巨人没有动，也没有阻止他。另外两个天顶星人虽然也已经到场，却都没有阻拦他的意思。

　　“可是，你要到哪里去？”其中一位问他，“奥特玛，回来！离开这儿你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的是你！”奥特玛恨恨地说，指着同胞说，“战斗！只有战斗，才能挽教你我！”

　　纪念城一个超级俱乐部里，明美穿着蓝色仿纱单肩吊带装，站在聚光灯下，接受观众的掌声。票价昂贵，买得起票的人很少。大厅的观众稀稀拉拉的，明美有点失望，演出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观众们还是热烈喝彩。也许是出于对她的尊敬，也许是礼貌，她不知道。对待自己的演出，明美是个吹毛求疵的人。

　　柔和的光幕中，她勉强退了场。

　　林凯在后台空荡荡的大更农室等她，他靠在墙上，抱着双臂，看上去闷闷不乐他穿着背部收腰的夹克，下身配一条牛仔裤。她敢说他又喝得醉熏熏的，坏脾气又该发作了。毫无疑问，他抓住了她的全部漏子，演出中声音走了调，还丢三拉四忘了歌词。

　　“你好。”她打了个招呼。

　　“糟糕透顶！”林凯冷不丁地说，一点也没绕圈子。今晚肯定糟透了，或许和上一次差不多，那一次他把一个瓶子向她踢去。

　　“对不起。”她机械地说，对着化妆镜，坐在一个丝绒凳子上，卸掉脸上的妆。

　　林凯依然靠住墙上。“都像今天这样，我真担心明天的慈善音乐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会没事的。”她从镜子里向肩后看过去，对他保证，“今天晚上观众太少了，我状态不好。不过不用担心，明天会没事的。”

　　“这是一个高级俱乐部，”林凯说，“我们真让赞助人失望了。”

　　她叹了一口气。他死揪着今晚的演出不放。她现在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好。林凯不住教训她，要她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

　　“我知道，”她温顺地回答，心底感到深深的懊恼。不是因为林凯，而是觉得对不起观众，心中有愧。

　　“好吧，现在我们也无能无力，损失已经造成了。”

　　她在脸上涂上护肤露。“你把入会价钱降低一点，好吗？”

　　“能弄到多少就得弄多少。”林凯一肚子气，他向她、或者是向全世界挥舞拳头，走到她身边说，“除此之外，你别忘了，我的宝贝，挣来这点儿钱我们还得跟所有穷人一起平分哩，是不是？”

　　语气里满是讥讽和怨怒，似乎在提示明美，她莫名其妙的要求让他两头为难，正因为她坚持等同那些需要钱的人一同分享利润，他才不得不从票房中弄到更多收入。其实她很乐意一分钱都不要，这是林凯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在这个太多穷困、太多悲伤、太多痛苦的世界上，单纯为钱工作是不对的。

　　“我们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慈善会？”她直视着他，“我们的钱已经够多的了。”

　　林凯在她身旁蹲下，眼里的怒火还没有消退，语气里却已经充满耐心和安抚，他抚着明美的肩膀，看着她。

　　“不错，我们是有了一点钱，但是要实现我们的梦想还远远不够。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是的，可是……”

　　“我们曾经发过誓，总有一天要建起一座巨大的音乐厅，在那里干我们的事业，对吗？”

　　她想提醒他，那个誓言早已经是陈年旧事了。巨大的音乐厅？有什么实际意义？在这片废墟上，一切都刚刚重建，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孤独的人们谁会跑到离家五英里之遥的地方去听音乐会？不过她没精力同他争执。他的回答她想像得出：梦想的意义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你的梦想那么多……

　　“好吧，洗漱一下。”林凯站起来，发号施令般说，“你穿好衣服后，我带你去一家好餐厅，好吗？”

　　“我不太饿，林凯。”

　　“总得吃东西吧，我去开车。”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忍住眼泪。一边卸妆，一边盼望在后门遇见林凯时他能温柔一点。但情况并没有改变。

　　“快，上车。”林凯打开助手席一侧的车门。

　　她很不情愿地坐进跑车皮椅里，林凯没等她关上门就开动了汽车，轰鸣着迅速离开俱乐部。他知道她讨厌这辆跑车，它那流畅的外表，双座皮椅，永远装不满的油箱，这些都代表着新旧两个世界中她所反感的一切观念：特权，地位，富人和穷人。

　　“想好去哪儿了吗？”林凯一边问，一边把跑车开得飞快。

　　“就到你爸爸的餐馆，我们已经很久没去了。”

　　“我不想去那儿。”

　　“那你为什么还问我想上哪儿？让我下车，我自已去！”

　　“真的？”林凯说，他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明美已经打开车门。迎面过来一辆带篷货车正在转弯，林凯向左猛打方向盘。两车几乎擦肩而过，正要下车的明美被抛回悼位。林凯用力过猛，跑车甩尾打了个急弯，滑出去好几米远，林凯好不容易刹住车，停在街边，靠在方向盘上紧张地喘着粗气。

　　“明美……我们差点就这么死掉……”

　　明美被这场意外吓呆了，茫然不知失措。

　　“我很抱歉，林凯。但我真的要去那儿，即便是走路。”她再次打外车门要出去，“再见！”

　　“不，等等。”他拦住她，“回车上来。”

　　“为什么？”

　　“我……我把你送到公交线路上去”

　　明美回到车上，心里略感宽慰，“谢谢你。”

　　明美到达小白龙饭店的时候，已经快到歇业的时间了。重修的小白龙饭店的滑门还敞开着。现在的小白龙饭店仍然位于新麦克罗斯市中心，虽说这么晚了，餐馆里还是挤满了人，与当初在麦克罗斯和后来的SDF－1上的情况一样。

　　“喂！我回来啰！”她一进门就嚷嚷着，高兴起来，与林凯的争执全抛到了脑后。

　　琳娜婶婶正在打扫清洁。麦克罗斯城腰圆背阔的市长托米·栾和他古板的妻子洛雷塔正在喝茶。

　　“哦哦哦，明美回来了！”琳娜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

　　“嗨！”市长招呼着她，许久没有见到明美，一见之下分外高兴。

　　明美紧紧拥抱琳哪婶婶。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你不是要排你的音乐剧吗？”琳娜关切地问，她把明美看作自己的亲生女儿。

　　“哎。”明美要婶婶以后再说这事，“市长先生，你好吧？”

　　“我还好，明美。”

　　“看到你太好了，亲爱的。”古板的市长夫人说话也是干巴巴的，她那颗夸张的大头颅比她丈夫的还大得多，近乎干桔的瘦长脸上，尖削的下腭很突出，她披着一头赤褐色的卷发，一枚硕大的领针把上衣领子扣得严严实实。与琳娜和斯匡特·马克斯夫妇不一样，洛雷塔和托米看上去好像不是一对夫妻。斯匡持·马克斯此时也正从厨房里走出来，穿着白色的烹饪服，戴着厨师帽。

　　“嗨，明美。”他慢条斯理对明美打了个招呼。

　　“叔叔！……今晚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当然，我的孩子，没问题！你可以住到你原来的那个房间去。”

　　“哦，太好了，谢谢你，马克斯。”明美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她是那么爱他们，回到这个小巢后她心情舒畅多了，终于远离闪光灯，人群和媒体的关注……还有林凯。

　　“这可真好。”市长笺呵呵地说道，“虽然出名了，不过几乎一点儿都没变！”

　　饭馆里的三位男客人离开他们的桌子围了过来，他们对明美的到来十分好奇，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索要她的签名。

　　“成功还没有宠坏我们的明美。”

　　“还是咱们的好女孩儿。”马克斯满意地说。

　　正是她盼望的温馨时刻：作一个受到关爱的女孩子，而不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公众人物。不过明美口里却笑着对马克斯说：“把我说得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子！”

　　“你也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马克斯也开怀大笑起来。

　　给几位影迷签了名以后，明美又吃了点东西。而她本来不想吃，可拿婶婶没办法。没有人问林凯的事，似乎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人。

　　餐馆从太空堡垒的货舱搬出来之后，琳娜和马克斯就再也没有改变过什么，连里面的布置也原封未动，连那只明美从前钉住门上的粉红兔子也一成不变放在原位，这只怪模怪样的免子头上写着明美的名字。

　　一进入房间，记忆立刻潮水般涌上心头。

　　她从日本横滨来到麦克罗斯岛的第一个夜晚就是在这个房间度过的，通过正对窗户的阳台可以看到重新改建的SDF－1号太空堡垒，随后举行了隆重狂热的首航庆典；在太空的这些年，命运使她成名……这一切发生时瑞克都伴随着她，虽然没有始终在她身旁。

　　她看到墙角有一处损坏的痕迹，这是在命中注定的那一天被瑞克操纵的铁甲金刚撞破的。这块痕迹粉刷过很多次，可涂料却总是不久便脱落下来，仿佛这个地方已经拿定主意，一定要别人忘掉一样。

　　明美走到她的衣柜前，拉开抽屉，找出一件礼物，那是三年前明美十六岁生日那一天瑞克送给她的，一枚钛质荣誉奖章，是端克在火星战役中获得的。她还记得当时他出现在阳台下面的样子，距午夜只有几分钟的时候，他从阳台下把这枚奖章投给她，还说：“它会告诉你我不敢说的话。”

　　回忆温暖了她的心，融化了悲伤。但突然之间，逝去的欢乐关爱离她无比遥远，她觉得自己心里有某种东西濒于死亡。她抽泣起来，把奖章紧紧贴在胸前，“哦，瑞克，我都干了些什么？”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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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麦克罗斯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些什么？……愤怒，令人心烦的谈话，绝望，好像命运也获得了史前文化的变形能力，改变和重写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改变和重构生命……

　　                                          ——《丽莎·海因斯的回忆录》





　　太阳升起在新麦克罗斯城上空，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金色的秋天。尽管大气层中持续两年的同温层气体尘埃和碎片使月亮看上去一片蓝色，日落也是阴沉沉的，不过持续很久的冬季终于被赶走了，标志着地球的状况真正开始好转。

　　明美穿着白色的夏季裙子和薄薄的红色毛线衫，走出小白龙餐馆。她深深吸了一口清晨凉悠悠的空气，觉得昨晚休息得比儿个月来都好，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家人的温暖陪伴下得到了安慰。一个歪戴棒球帽的报童行色匆匆。扔下一份晨报，她愉快地向他打了个招呼，走下街道。报童惊讶地扭转车头，他立即认出了这位歌星，可是她毫不停顿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报童于是又有几分失望。

　　她脑子里还有很多事情，但她改变了想法，感到时间很充裕。乐队等着她去排练，但还剩下几个小时，她只想在街上走走，用她自己的方式向这个城市问好。因为常常在晚上演出，她已经不大习惯阳光灿烂的天空。她不得不提醒自己，头顶上的光线已经不是晚上演出时舞台的黄色射灯了。当夜猫子实在太久了，她牺牲了太多太多，为林凯未来的宏伟计划付出得太多了。

　　面对全新的乐观向上的地球，昨晚的争吵似乎已经彻底远去。要是林凯理解她，要是他不再酗酒，重新变成以前那个自律的人，那她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有时候他就跟天顶星人一样，向往发动新的战争，开拓新的战线。可他又厌恶军人，不停报怨他们糟蹋了地球上所有的东西。明美对他这一点很瞧不上眼，军队至少挽救了不少地方，地球才得以重建。至于他们仍然存在，那是因为外星人侵袭地球的危险仍然存在。林凯却要全面保持平民化，地球已经被蹂躏过一次，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即便是阳光明媚的天空下仍旧有幽暗的思想作祟，她决定把这些统统抛在脑后。四处都是重建后的美丽景象和人们的新生活。耸立在平房之上的摩天大楼如座座银塔，高耸入云，格罗弗湖的湖面波光粼粼，像撒了一层宝石……

　　新麦克罗斯市郊，瑞克在晨跑，已经浑身冒汗，他那身米色运动套装是丽莎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城市仍然在沉睡，寒冷的天气让人们尽量在毯子底下多蜷缩一会儿。没有文通阻塞，他不用选路线，只沿着湖滨随意慢跑，然后拐进棋盘状的市区街道。平底货车来来往，在城市与超级太空堡垒之间运送供应物资。新的超级堡垒仍然和SDF－1联在一起，背靠着背，即将完工。此时，运送车辆正载着夜班工人离开SDF－2号太空堡垒。

　　“吸进新鲜空气，吐出废气！”他一边跑步，一边心里默诵，他需要吐出的怨气多着呢。知果问他为什么这样气鼓鼓的，他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一点，自己十分紧张。是因为他和丽莎，还是因为明美与林凯的关系、地球人与天顶星人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准。也许这一切是个连环套，环环相扣，再加上他感到自己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于是才会变成现在这个不正常的样子：玩世不恭、心情沮丧。

　　“两个种族都好战。”艾克西多就是这样说的。他却把艾克西多的报告变成了一场争执，现在他已经开始后悔了。如果他当时不发脾气，只简简单单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就好了。但是瑞克仍然相信他的感觉：天顶星人，就算他们与人类同源，但他们同程式化的机器人没什么两样。只要四周看看就知道他的看法没错：天顶星人就是天性好战，渴望战争，简直是一种生物特性。他们逃离自己的岗位，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时候表现方式甚至相当极端。最近发生在新波特兰的事件就是个典型例子。新波特兰的天顶星人与那些天顶星不满者交往密切，在抗原上结成团伙，那些地方人类去不了，无法忍受那里残留的辐射。或许，在努力把天顶星人与人类融合的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是不是人类忽视了这些劳动大军（真的“大”）对建设新麦克罗斯的贡献，没有恰如其分地感谢他们？瑞克认为这些事件仅仅是个开头，所有的天顶星人最终都会步他们的后尘，故态复萌，重归战争的诱惑。

　　他喘着粗气，加快步伐。

　　瑞克正好顺着小白龙饭店所在的那条街跑去，现在这条路上交通有点堵塞，一辆送货车停在一座两层建筑物前，建筑物上的雨篷有红白色斑纹和一道彩虹，形成一个字符：清洗。方向盘边上是康达，他是三位前天顶星人间谍之一。

　　“利克！帮个忙！”布朗在人行道上招呼着，肌肉发达的胳膊提着满满一篮子要洗的衣服。

　　店门开着，明美最早的祟拜者走了出来，毫无必要地戴看一副特大号眼镜，他深信这副眼镜大大地提升了他的形象。利克留着长发，穿着高腰蓝白制服，看上去像是一套休闲装。

　　几个月前，这三位天顶星前特工找了这份清洗工作。自从当初在SDF－1上第一次体验到微缩人生活，他们就特别对衣物着迷，这种迷恋一直持续到现在。

　　“嗨，猜猜发生了什么？”康达靠在货车上，故弄玄虚地说。

　　利克马上表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留下布朗自个儿去忙乎，现在的布朗大约已经比两年前轻了十五磅。

　　“发生了什么？”他兴奋地叫，

　　“猜！”

　　“究竟是什么？”利克重复道，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不过对答案仍然茫然无知，

　　“明美回到了市里，昨晚她待在餐馆！”

　　“不要骗我！”

　　“我亲自从尊敬的市长本人那里听到的！”

　　利克迷惑不解，“但是我在报纸上看见明美今天晚上在石头城有一台音乐晚会啊，”他想相信康达，不过仍然有点怀疑……

　　“如果她今天一早就动身的话，她仍然赶得上的。”康达提供了一种解释。

　　利克把手指捻得噼噼啪啪响，“真该死！如果我知道她在那儿，昨晚我就会去餐馆吃饭了。”他从短裤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迅速浏览一遍。也有可能他记错了石头城召开音乐会的时间。

　　“嗯哼，让我想想……好像我把她的音乐会日程记在了另一个笔记本上。”如果康达的信息正确，那么有可能明美还会在小白龙过夜。

　　利克的想法是“总算有事可干了。”近来，他和他的伙伴们已经一起度过了好几个乏味的夜晚。他们三个人与琪姆、维妮莎和珊米之间的事情进展得没有预料中顺利。他搞不懂其中的愿因，但却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事必定跟生殖这回事有关，对雌性的微缩人来说，这是一件最神秘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和米莉娅·帕丽诺还有她的丈夫一样幸运……

　　布朗出现在他身后，拿着一摞折叠整齐的被褥。

　　“喂！咱们干的是干洗店的活儿，不是嚼舌根了。”布朗对他的工作相当认真，他认为这是一件极受微缩人重视的大事，仅次于烹饪。尤其是制服，更要小心打理。“好了，要么你规矩点，要么走开，否则我就要……呃？”

　　布朗和利克情不自禁沿着人行道向前走了几步，瞪着走在他们前面的一位女士。

　　“咦……我是不是在做梦？”他说，“是真的！”

　　“干吗？”利克说，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

　　康达从货车上侧过身子，“那不是……”

　　“明美！”三人不约而同喊了出来，不敢相信他们的运气居然有这么好。

　　“嗨！”她对他们微微笑了，举起手打了个招呼。自从她上次在新麦克罗斯召开户外音乐会之后。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看见他们了。那一次，他们坐在靠前的位置，手里拿着塑料花。

　　利克和布朗连忙跑过去，康达紧跟在屁股后面。

　　“明美，你能……哦，你愿意在这里给我签个名吗？”布朗问道，递给她一叠熨好的亚麻被单。

　　“哎，布朗，那是客人的东西！”利克提醒他，相信自己在微缩人的合同方面的知识会给明美留下一点印象。

　　布朗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那又怎么样！我会买一套新的赔给他！”

　　这个大胆的创意大受利克和康达的赞赏，两人也同时向明美递上自己手中抱着的被褥请她签名，两人立即引起了争执，差点跌下人行道。

　　明美转过身，担心这场争夺会升级；但最后她还是笑着打开钱包掏出了笔。

　　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更为猛烈的冲突也在进行之中。

　　清晨，市长托米·栾先生正在打理他的清晨礼仪，打上领带，又把它解下来。正在这时，他看到什么东西飞过他二楼卧室的窗口，一个又大又红的东西，同他脖子上领带的颜色一样。他立即走到窗前，见一辆小汽车冲上街道爆炸了。行人一边尖叫一边狂奔。真是个白痴，开车太不当心了，托米一边想一边向楼梯走去。

　　他下楼后，小车已是火焰直冒，浓烟滚滚。快走出房子时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地面震动得比第一次爆炸还要强烈。栾先生看到第二团爆烟从附近的某个车库里冒了出来，他向浓烟起处跑去，修正了先前的判断，难道这是天顶星人偷袭？或者是新的恐怖组织在搞破坏？

　　他接近十字路口，一盏街灯的空中支架喷溅出刺眼的火花，挡住了他的去路。街道拐角处走出两个身形巨大的天顶星人，其中一个挥舞着一根长金属管，还带着一只大口袋，里面不知装着什么东西。栾先生慢慢退到自己这条街道上，但是两个巨人已经看到他了，追了过来。托米跑过一个衔区，停了下来，瘫倒家门口，几乎虚脱，双腿仿佛已经不是长自己身上了。

　　天顶星人耸立在他面前，用手中的长管威胁着他。

　　“求你饶过我。”

　　“交出你所有东西，我就饶了你！”挥舞长管的天顶星人怒气冲冲地咆哮着，与其说他想弄到手什么东西，不如说他想从威胁别人中找到一点乐趣。

　　“说得倒轻巧。”托米一边咕哝着，一边盘算什么东西才能吸引一个六十英尺之高的天顶星人。

　　房间里面，托米的妻子洛雷塔已经透过起居室的窗户看到了街上的可怕情景，拨打了基地求救电话。另一个异星人握紧的拳头已经把她身后的窗口塞得满满的。

　　“喂，喂．”她惊慌万分地呼叫，“他们突然变得非常残暴、极端危险，他们想要拿走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财产，以及我们全部的……”

　　什么东西噎住了她，令她无法呼吸。

　　她被天顶星人从楼房里揪了出来，带到前门边，她赢弱的双肩和脆弱的脖子捏在巨人的指缝间。那个弯下双膝、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从屋子里掏出来的天顶星狂人冲着她的脸怒号，把她举到离到人行道十英尺高的地方，几乎让她窒息。

　　“想干什么？坐下！”他粗暴地命令，砰的一声把她扔到水泥地面上。撞击使她差点背不过气，背部一阵剧痛。

　　剧烈的疼痛使她清醒了一点，忽然发现自己的坐姿不雅，她的褶状裙已经缩到大腿之上，狼狈的是她力不从心，无法改变这种窘境。忽然间，托米出现在她身边，紧紧搂着她，向异星人狠狠吐了口唾沫：

　　“你们两个怪物！你们弄伤了她。”栾用健壮的手臂护住妻子，“坚强起来，亲爱的。我们会把你送到医院，等我们……”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天顶星人的声音像在打雷，摇晃的庞大身躯在他们头上投下一片可怖的巨大阴影……

　　瑞克一阵冲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弯下腰，双手撑杠膝盖上，喘息了好一会儿，这才能够转过身来，丽莎！就是因为害怕碰到她，所以瑞克有意避开了她通常走的路线。眼下，她就在十英尺之外，蓝裙子和橙色的鸡心领毛绒衫衬托出她那匀称的体形。过去几周里，他们的关系有点尴尬，她不再到他的住处来，还退回了他给她的钥匙。她认为他又去看了明美，其实他真的没有。

　　“你起得这么早？”他硬着头皮走上的去，

　　她有点结巴，“嗯……是这样，我睡得不太好。”

　　“为什么？”瑞克有点意外。

　　“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什么意思？”

　　丽莎瞪着他，难道他永远不能同她好好交流吗？“我不知道，说不准……”

　　“我也是。老是巡逻，弄得紧张兮兮的，对什么都紧张，但我们还能应付。”

　　他是在说对他们俩人之间事情敏感，还是在指对天顶星人感到紧张？丽莎不知道话里的意思。巡逻让他紧张……对什么？她想让自己相信这是瑞克在向自己道歉，

　　“我得回去报到，”他说着，指了指SDF－1的方向，“该吃早餐了。”

　　丽莎对自己笑了。真像拔牙一样……但是她还不打算放弃他，暂时还不。

　　“我和你一块走行吗？我不想单独回兵营去。”

　　“你原来不是说过会有麻烦吗？”瑞克道，“我想，你的话说不定真是对的。”

　　和以往很多次一样，瑞克的话颇有预见性。不过下面发生的事会让他压根儿想不起自己还说过这句话：两人才转过街角，明美便走上了同一条街道，就在他们身后不到十步远的地方。

　　明美僵住了，情不自禁地倒吸一口气，昨晚才想起的往事蓦地重现。现在又见到了他，和另一个姑娘手挽着手，这幅景象更加深了她对瑞克的渴望，更糟糕的是，也加深了她心里的恐惧：她都干了些什么呀？

　　“呃，听着，”地听见瑞克对丽莎说，“我忘了告诉你，我把你的照片放进了我的影集里。”

　　“真的？你真好。”

　　瑞克转向丽莎，直视着地，“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但我……”

　　然后，他看到了明美，她站在那儿。

　　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明美心里痛苦万状地挣扎着，瑞克听到了她的呜咽，看到她凄然泪下。明美转身跑开了。

　　连丽莎都被她打动了，更不用说瑞克。他追了上去，喊叫着，请她等一等。

　　为什么？丽莎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她这么容易就迷住了他？为什么他马上就被迷住了？他在追她，为什么我还要追着他不放？

　　眼见明美就在他们前面，可一转过街角，她却一下子不见了。

　　“她怎么消失得这么快？”瑞克向四周查看。

　　丽莎跑得喘不过气来，她猜到明美一定躲在前面哪家铺子里。她想让他去其它地方找找看，忽然听到远处雷鸣般的吼叫声：“我说闭嘴！”

　　瑞克和丽莎转过身，发现就在他们所在的十字路口的建筑物旁，高耸着两名天顶星人，正吵得面红耳赤。其中一个红头发向前跨出一步，猛地一拳打在第二个天顶星人的下腭，砰的一声闷响，把他打倒在街上，震得地面一抖。

　　“快！”瑞克赶紧向吵闹处跑去。

　　瑞克和丽莎赶到时，红发的天顶星人正骑在他的对手身上，拳头雨点般落在后者脸上。第三个天顶星人显然是占上风这位的盟友，在一旁得意地微笑，托米·栾则在附近的人行道上吓得缩成一团。

　　瑞克硬着头皮走上前去。“立即停止斗殴！”他大吼一声，“停下，我命令你们！”

　　市长搀着他受伤的夫人，穿过街道向瑞克这边跑来。

　　“中校！谢天谢地，你在这儿！”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先生？”瑞克问。

　　“他们威胁要杀死我们！然后，这一位出现了，于是他们开始争吵……”

　　“我再也无法在这里活下去了！”红发的灭顶星人大吼大叫，把他的对手死死压在街面上。

　　托米受到瑞克气势的鼓舞，走上前去给巨人们说教，“我告诉你们，我理解你们的问题，但是你们应该讲道理……”

　　“闭嘴，胖子！”另一位好战分子冲他吼道，“小心我跺扁了你，听见没有？”

　　栾和他妻子吓得躲在瑞克身后。

　　“请你转告他，中校，不要为小事发那么大的火。”

　　正在这时，又是一阵雷呜般的响声，街道一阵摇晃。民防系统的报警声凄然响起，四部亚瑟王神剑式MKVⅠ战斗机甲出现在两名天顶星人旁边，双管炮一触即发。这是一种类似两脚动物的武器系统，同MACⅡ型大炮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机甲上到处是加特林机枪，可以喷吐出强大的火力。

　　瑞克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但这种情况下，猝然而至的洛波特机甲增强了他的信心。

　　“上司在此，立即停止殴斗！”

　　领先的亚瑟王神剑的上部炮塔滑上前来，机甲的指挥官严肃的面扎出现了。

　　“天顶星人！”他个子不高，但是喊话声经过了放大器放大，“住手！你们被包围了！”

　　刚才被压在地上那位巨人伤痕累累，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剩下那位红头发天顶星人被军队包围在中央，瑞克听出了这位机甲指挥官的声音，他用手做成喇叭状喊道：‘丹，不要开枪！”

　　丹从他的座舱中俯视下来．吃惊地看到了现场中央的瑞克，“中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来处理。”瑞克告诉他。

　　丹同意了。

　　瑞克愤怒地走上前去，面对红发天顶星人，“现在，你听着，好好听着！我知道同我们一起生活对你而言很艰难，政府希望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应该给他们机会。”

　　红发天顶星人，重新抓住他的那一麻袋宝贝．弯下一条腿回答瑞克的话，他跟瑞克一样理直气壮怒气冲天。

　　“等等！”他咆哮道．“如果你们的政府真的关心我们，为我们的幸福着想，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辞职出走，让我们与我们自己的人在一起？”

　　“呃，是这样，那是因为……”

　　“我是个战士，你懂吗？”

　　“是啊，”第一位天顶星人历声道，“巴格泽特需要战斗，你怎么帮他？”

　　“我擅长格斗，什么武器都会使。”那个名叫巴格泽特的巨人道，“你怎么说？怎么帮我？说大一些，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怎么？……你到底想不想帮我？”

　　场面又紧张起来。栾市长、他的妻子，还有丽莎都感觉到了，他们一步步后退，机甲轻微移动，枪管晃动着。

　　在街道角，某个看不见的地方，明美倒吸一口气。

　　“这个，”瑞克接着说，“我们无法保证你们不会重新聚拢起来，再次攻击我们。如果你们想……”

　　“哼！”巴格泽特不满地哼了一声，开始厌烦婆婆妈妈的说教，“如果你们无法帮助我，你们还有你们的政府叽叽歪歪的有什么用？”右手突然向前一伸，食指一弹，“微缩人！”他轻蔑地说。

　　这一弹之力全落在瑞克身上，从膝盖到下巴，天顶星人原木般的食指打中了他的全身，瑞克立脚不住，在空中摔出去十多英尺。瑞克摔得头昏眼花，气血翻涌，臀部结结实实地落在一部亚瑟王神剑的爪形脚下。

　　聚集在街道角落的人群震惊了，天顶星人对这种声音倒无所谓，但是对另一个声音有反应——机枪枪管转动的声音。

　　“听我号令，”丹下令，“打死他们，预备！”

　　两名天顶星人退后了，面对一排格林机枪忽然害怕了。

　　“等等，”其中一个恳求，“不要开枪。”

　　瑞克痛得浑身发抖，他挣扎着站起来，冲回场地中央，举起手再次向丹呼喊．“不要开火！”他仰面对着巴格泽特，血从嘴角流出来。

　　巴格泽特吼道：“听我说，微缩人。”

　　“不！你听我说，”瑞克打断他，“我们已经给了你们避难所，这就是你对我们的回报？！”

　　巴格泽特的嘴角耷拉下来，“我很遗憾。”他嘟嘟囔囔，但不是道歉的意思，似乎在说：我很遗憾搞成这样。

　　巴格泽特和他的同伴转身准备离开，但此时，刚才接揍的那位天顾星人向他们走去，叫住他们。

　　“回来！你们会后悔的！当我们首次来这里的时候，你们认为他们的文明是多么伟大，当时你是那样深切地被明美之歌打动。”

　　两位天顶星人停了片刻，似乎在思量话中的份量，然后继续挪动迟钝的脚步，没有任何表示。

　　“留下来，再试一次！”他向他们大喊，“这值得你们努力，不是吗？我们已经走出这么远了，不能半途而废！”

　　看到自己的话没有任任何作用之后，他仍然痛心疾首地喊：“愚蠢的胆小鬼！回来！”

　　躲开丽莎和栾，明美用手捂住嘴，压制着心底的悲伤和恐怖。她再也尢法忍受，终于逃开了。

　　丽莎现在站在瑞克身旁，看着天顶星人固执地走远了。

　　“他们越来越不满意现状，”瑞克吐出口中的血，“我们束手无策。”

　　“我很奇怪……他们离开这里之后又会去干什么？”

　　“我只知道一件事。”市长突然插话，“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在荒原上幸存下去……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瑞克转着圈子，恼怒地发现自己的阵营里又多了一位天顶星人同情者。但被市长的目光慑服了。

　　“你说得对，瑞克。”栾有意对他说，“这种事只是刚刚开始。”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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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至今，地球文明的各种神话都把北方和北极地区看作邪恶和死亡的象征。地球防御委员会的军事家决定在北极地区建造注定灭亡的超级巨炮。他们这样做，我相信既非出于方便，也不是巧合。凯龙的飞船也降落在了那儿，这同样不是偶然的。我相信，如同水流千遭归大海，邪恶也始终寻找着它的温床。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一英里长的外星巡洋舰掩藏在冰天雪地之中，冻土层上面，看得见它圆形的炮塔。空军没有派出飞机到这里搜寻，也没有任何人类的预防措施抑制邪恶在这里萌芽。天色实在太晚了，伸手不见五指……

　　船上的观察罩里，凯龙坐在那儿。在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他都穿着猩红制服和墨绿色的作战斗蓬。杰拉尔向他呈报最新情报时，他从指挥椅上弹了起来。

　　“你敢绝对保证这个消息，杰拉尔？”

　　“我保证，长官。”杰拉尔为了显示他的信心，握拳当胸，行了个军礼。他在火星上三次从反射炉爆炸中侥幸逃生，代达罗斯航母把他的舰艇打出一个大洞，但他依然活了下来，并从最近那场全军覆灭的大战中生还。

　　“据我们的间谍报告，有许多不满的天顶星人纷纷离开城市。数量估计有一万之众，先生。”

　　“啊哈，太好了。”凯龙握紧右手，英俊的脸孔上那双恶毒的眼睛在蓝色发绺下闪闪发光，“有意思，相当有价值，值得我们在这个倒霉的地方等上两年！”

　　凯龙既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又是天顶星人中难得一见的胆小鬼。在那场全族尽灭的战役中，他率领自已的舰队偷偷溜走了。布历泰和多尔扎兵戈州相见不是凯龙的错，上司争头，他的博图鲁军队凭什么遭殃？凯龙自始自终坚持一点，对付佐尔的太空堡垒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摧毁它。这一点显而易见。但那群蠢材却想捕获太空堡垒，全没有意识到微缩人的毒瘤已经在整个舰队中蔓延开来。当然啰，史前文化矩阵就隐藏在佐尔的太空堡垒里！这是不能忽视的大事。事实上，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凯尼才首先挽救了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他的战舰上宝贵的燃料和武器供应已经极度匮乏。

　　当灾难性的爆炸发生时，他躲藏在地球另一面。那场战争使多尔扎的四百万艘战舰所剩无几，正是这支舰队使他们成为第四象限最令人敬畏的种族，如今印已经灰飞烟灰。当然，微缩人的胜利得感谢布历泰和艾克西多这两个叛徒。就算这样，那一次攻击的成功也不过是侥幸而已，天顶星人运气不好。

　　凯龙之所以选择了这个半死的星球，降落在这片荒原冻土地区，是希望从微缩人的反射武器那里搞到点有用的东西，就是地球人称作超级巨炮的武器。不过，超级巨炮什么都没剩下。

　　他也知道，他的精锐部队不是天顶星人最后的孑遗：在太空的某个象限里，地球与泰诺星之间，还有雷诺司令的飞船，他们掌握洛波特的自动工厂技术，还在继续为天顶星斗士制造战斗机甲。另外还有布历泰的部队，受了地球文明的污染，跑到微缩人那边去了。凯龙的间谍现在正积极渗透这支部队，间谍们的工作对象也包括那些成群结队逃离地球人聚居点、住在荒原上的天顶星人。凯龙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成为他的同盟者。因此，在洛波特主子的帮助下，雷诺和凯龙将重建天顶星人的战争机器。一旦地球被烧成灰烬，他们还要彻底清理第四象限，开拓新的疆土。

　　但首先，他需要让他的舰队重获航行太空的能力。

　　现在，他等待已久的消息终于来了。

　　他转过身来，对一直静候在他身旁的那个人道：“我们的信念得到了证实，亲爱的阿卓妮娅。”

　　“确实如此。”这位前任克佐罗军队的指挥官笑道，她的穿着与那位当上司的相同，只有斗篷是蓝色的。她抱着双臂。露出傲慢的笑容。她本人的飞船被多尔扎舰队的炮火洞穿时，凯龙赶来援救，趁机说服她脱离了布历泰的队伍，加入到自己这一边。

　　“让他们白己打去吧。”他说，“我们一定会活着看到天顶星人复兴的那一天！他们对微缩人生活的兴趣不会维持多久。”现在凯龙说“我早知道，他们不用多久就会厌烦那种生活。你看，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冰雪下面两年的封闭生活中，阿卓妮娅和她的司令官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远非天顶星人所祟尚的并肩战斗的密切关系，他们的密切与“死”没有关系，完全是“生”的密切——感官的刺激和愉悦。阿卓妮娅相信，这种生活一定跟地球环境有关，但她没有公开自己的想法。如果天顶星战上叛逃的原因就是为了享受这种愉悦，那她还真不能过分责怪他们，包括米莉娅在内。当然她仍然迷惑不解，为什么她竟然会找个微缩人伴侣，而不找个天顶星人？

　　“是的，凯龙。”格雷尔回答，他是凯龙忠实的副手，同他一起参加过多次漫长的战争。

　　阿卓妮娅晃着她的拳头，模仿凯龙果断的姿势，“至于现在，如果局势的发展与我们的计划相符，我们就能拉起一支队伍，我保证能打垮微缩人！”

　　凯龙对她微微笑了笑，部下这种情绪是令人满意的，但阿卓妮娅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她能够保证什么？要保证的话也只能是他凯龙，凯龙会打垮微缩人！

　　当然，表面上他仍然顺着她的话，没有摆架子。

　　“是的，当然，我们会的。”

　　这个天顶星司令官走到巡洋舰的通信网前，准备向他的部下慷慨陈词一番。部队已经在下面集合起来。

　　“士兵们！”他开口了，“你们再也不需要躲躲藏藏了！你们是天顶星战士！你们的任务是找到我们以前的战友，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他们有些人在荒原上建立了自己的营地，有些人则还没有离开微缩人，带他们到这里来。我要你们告诉所有微缩化的天顶星人，如果他们重新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将恢复他们的本来面貌，使他们能够再一次高视阔步，成为自豪的巨人！”

　　士兵们狂热地对他们的领袖和救星欢呼：“天顶星人万岁！凯龙万岁！”

　　看到部队的激昂情绪，凯尼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

　　是的，他暗暗发誓，他要让天顶星人重新成为巨人，恢复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地球的毁灭，将是他迈向宇宙的第一步，他还要毁灭微缩人能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在对抗他的种族中曾经锐不可当，天顶星逃兵已经完全屈服在它的威力之下。这种武器叫——明美！

　　林凯又看了一次手表：七点四十八分，她还没有到。

　　他站在舞台侧面看了看外面的情况，只有为数不多的观众。这里是石头城的圆形露天剧场，有十多个巨型天顶星人坐在较远的后排；更远处就是平顶山峰和大块独石；再外边可以看到日落后粉红色的、蓝色的天空。观众虽少，声音可不小，人们鼓掌呼叫，要明美出场。跑龙套的搭配节目开始第二轮表演，看了第二轮之后，观众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林凯不断诅咒自己。昨晚那么一场大吵，差点出了车祸，在那种情况下，他居然还让她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嗨，林凯！”有人在背面给他打招呼，语气里一股掩不住的怒火。

　　林凯扭头四周看看，这时候来个出气筒正合适。原来是明美的票房经纪人万斯·哈斯尔伍德，沿着走廊朝他大步走来。

　　“这是怎么回事？明美究竟在哪儿？”万斯急不可耐。

　　哈斯尔伍德习惯性地戴着他的飞行眼镜，永远是那身白色羊毛衫套装和领带，刮得发青的脸怒气冲冲。

　　“明美会来的。”林凯扶烦地说。

　　“离出场只剩下十分钟了，你知不知道？”

　　“她会出场的。”林凯加强语气道，“明美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歌手。你应该早就清楚，哈斯尔伍德。”

　　“我当然知道。但还有个情况，林凯，我要她至少在演出前半个小时到这里。”

　　“她会来的！”林凯只是简单地重复这一句，他的耐心消失得很快，他指了指观众，“你看看，你卖票卖得真成功啊，哈斯尔伍德，召来这么多观众。”

　　啃斯尔伍德气得鼻扎都张大了，林凯无休止地要这要那、批评挑剔，他早就受够了，真想干脆不做这笔买卖。可他又放心不下，不愿把明美的事全交给林凯这个毛躁脾气的家伙打理，这个酒鬼，无赖……

　　“嗨，她来了！”一名舞台助理喊道

　　哈斯尔伍德转过身，一个乐队队员向他跑来。

　　“明美在这儿。她在更衣室。”他告诉他们两人。

　　林凯松了口气，挤开哈斯尔伍德，径直走了。他来到更衣室，门都不敲，砰地推开门，厉声问道：“你到哪儿去了？”

　　明美正在化妆。她还是穿着露肩褶边的蓝色裙子，在昨晚的俱乐部演出中已经穿过一次。

　　“对不起，我来晚了。”她没有回头。

　　“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自找麻烦搞这个巡回演唱会，外面几乎没有人，空的。”

　　“我不在乎观众多少。”她对着镜子说，“这些我早就不关心了，林凯，我要和以前一样，为喜欢我的歌的人演唱。”

　　“你这是怎么啦？”林凯走到明美身边。

　　明美站起身，正视着林凯，“你关心的是收入，林凯！而我，我唱歌只为我自己，你懂吗？只为我自己！”

　　她推开他走了出去。

　　她的愤怒令林凯吃惊。明美只为自己唱歌？他满脸愠怒跟了出去。

　　这个问题一定得好好处理。

　　回到新麦克罗斯城，瑞克、丽莎、麦克斯和米莉娅被格罗弗将军召集到SDF－1的办公室。瑞克和丽莎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填写早晨那件事件的报告。巴格泽特那一下，让瑞克至今浑身疼痛欲裂。麦克斯和米莉娅没有带他们的孩子黛娜，不过却有点神不守舍。

　　格罗弗看上去已经精疲力竭。也许就像过去一位地球的英雄人物说过的那样：“不在于你多大岁数，关键是你航行的里数。”他花在那艘旧太空堡垒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偶然露面也显得烦躁不安。过去那位宽厚的长者，坦承自己的恐惧、用一个伟大目的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的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格罗弗把自己的目标深藏心底，用自己一个人的双肩独力承担全世界的重任。艾克西多，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他的得力助手，现在也在场。

　　“我要告诉你们的内容极端机密，”格罗弗对四位太空堡垒防御军指挥官说，“离开这个房间之后一句话也不能外泄。如果泄露出去，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老人坐在桌前，在他身后，晴朗夜空里的满天星光透过钢化玻璃的窗口水银般泻入。

　　“是，长官。”指挥官们响亮地回答。

　　艾克西多走上前开始给大家解说，他的眼白在光线暗淡的室内灼灼闪亮。

　　“昨天，我们终于发现了天顶星人的自动化洛波特工厂卫星。这颗卫星目前正在制造超大型的太空巡洋舰，这种巡洋舰一次齐射就足以将地球摧毁。”他听到了他们紧张的喘息声，“是的。这种武器极端危险。”

　　“仔细听着。”格罗弗的语气近乎严酷，他站了起来，手掌压在桌子上，“我要你们去弄清楚那个系统，查清这颗卫星的各项数据。”

　　四位指挥官交换了一下迷惑不解的眼光。老头子说的不多，比如他们怎么才能飞进太空，他是不是想重新起用SDF－1号？除此之外好像还有其它内幕。

　　“布历泰司令官会向你们交待细节。”格罗弗顿了顿，解释道，

　　“我们不知道残余的天顶星人是否会对我们发动袭击，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动。为了自我防卫，我们不得不尽我们所能，获得更多的太空巡洋舰。”他朝他们转过身来，加强他说的话的效果，“对此，你们一清二楚。”

　　“是的。”艾克西多缓缓地说，他疲倦地闭上眼睛，他的前额布满深深的犁沟般的皱纹。他的表情让人感到他内心的痛楚，因为他要再次带领战舰面对自已的种族。

　　瑞克和其他人异口同声表示遵命，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将再次离开地球作战，还意味着他们同以前一样要依赖天顶星人。当然，格罗弗是对的。这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安全。

　　明美拿着麦克风，步入舞台。彩灯的光斑照在木制舞台上，接着是一片玫瑰红的光圈，用它温热的光环环绕着她。她面色悲伤，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里一片迷茫。观众们狂热地呼喊，“明美！我们爱你！明美！我们爱你！”

　　但此时此刻，明美心里面只有瑞克、林凯，还有几小时前在新麦克罗斯城街头上打架的那些天顶星人。

　　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

　　她决定抛开第一节的弱拍，直接进入“一触即发”那一段，在舒缓的旋律中，以简洁的钢琴伴奏和几个重复的小节渲染开头，接着滑过低音部分，在艰涩的弦击拍子和吉他变奏如泣如诉的背景音中，F大凋和C小调忧郁低沉地滑过：

　　我永久地思念着你，

　　深夜，我梦见你，

　　当我熄灭灯光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不论我抚摸到的是谁，

　　我看到，那都是你。

　　我怎能相信，

　　结局会对我这样。

　　她唱着，眼里泪光闪烁。观众被她的深情打动了，听得如痴如醉。她感受到了观众的情绪，唱起对家多的思念和向往，进入歌曲的过渡段：

　　那就是你，我思念的人。

　　那就是你，我精神中的人，

　　那就是你，我无法挽留。

　　如果和观众的联系都能像今天这样该多好，她心里对自己说。但愿她有这个能力，能让一切顺顺利利，让一切都变得美好、和平，让自己再次成为那根美妙的琴弦吧，拨动之下能唤起每个人的感情回应……

　　是我，失去了——

　　是我，心灰意冷——

　　是你，令我心碎。

　　失去，这是世界的新主题；失去和背叛，愤怒和懊悔。她能有什么东西去抗拒邪恶的力量？她努力过了，但失败了。不久便会有那么一天，连歌声部没有了，只存在于回忆之中。

　　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们如何来到这里？

　　我知道，那只是愿望，

　　你想念的人是我，

　　我知道，那只是愿望，

　　你想念的人是我……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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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人和天顶星人联合研究SDF－1这个项目中，布历泰本人同意接受体型微型化处理，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SDF－3号太空堡垒远征泰诺星之前）。一旦得知佐尔的成果（即史前文化矩阵）可能一时发现不了，布历泰立即恢复了自己的体型。他不像艾克西多，对微缩人的生活没那么感兴趣，也没有那么深的明美情结，这种情绪曾导致数不胜数的天顶星人叛逃到地球人一方。布历泰喜欢被人仰视……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地面的烟雾像棉花糖一样笼罩着格罗弗湖，在新麦克罗斯城清晨的街道上打着旋，就像秋天的幽灵。海神般巨大的太空堡垒的阴影下，一枚三级火箭喷烟吐火，尾气散进地面的浓雾中。一架RDF穿棱机悬附在火箭外壳上，两年前，正是这艘RDF穿梭机载着丽莎从SDF－1号太空堡垒返回到阿拉斯加的基地。

　　该区域的另一个地方，几架变形战斗机已经怍好起飞准备。每一架变形战斗机都装备有外太空飞行加强舱，顶部安置有独立防爆传送器。

　　夏夫火箭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支撑架和伺服车已经移开，高音喇叭中传来倒计时的声音，在发射场上听起来阴阳怪气的。

　　中心拧制塔里正对穿梭机导航系统进行最后检测，监视器屏幕上的数据闪而过，滚动速度很快，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肉眼根本无法看清。与此同时，二十几个人立即从屏幕上读出结果，声音整齐划一，没有差错。先辈们有了太空邀游的经历之后，洛波特技术已经大大简化了系统处弹过程，但某些传统的常规步骤仍然保留下来。

　　“轨道波动结果收到。”一位穿梭机工作人员通过通信网报告。

　　“控制台，我们锁定并发出信号i”

　　“护航机，”指挥一架变形战机的男操控员的声音道，“作五十倒计时，开始计数，数到三起飞。”

　　一名女技术员询问第二架变形战机的驾驶员：“护航机5－0－1－1－2，你的重力跟踪状态如何？请说明！”

　　“控制塔，”驾驶员在回复，“哦，抱歉。指示开关有点混乱，懂我的意思吧……”

　　“下次小心，先生。”技术人员警告他。

　　另一个场地上，麦克斯和米莉娅·帕丽诺各自将自己固定在蓝色和红色的变形战斗机的座舱里，进入最后的系统检查。麦克斯拉下头盔的浅色面罩，透过驾驶座舱向妻子翘了翘大拇指。

　　场地广播系统开始播放撤离警告：“所有地面伺服车辆立即撤出发射区域……所有变形机完成最后系统检查……我们即将发射，重复：即将发射……开始三十秒倒计时……”

　　骷髅一号变形战斗机里，瑞克俯视着下面巨大的液压起重机把变形战斗机举了起来，使飞机呈七十二度发射角。同时，一个厚厚的尾气防护罩提升到变形战斗机尾部火箭处。考虑到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他突然对太空产生了一种古怪的回家的感觉。他忽然意识到，如果这一次舰队司令不派他去外太空执行任务的话，他一定会失望之极。

　　“你们将与天顶星人的旗舰会合。”格罗弗简短地给他们解释过，“到那时你才会收到最后的指示。我已经授权布历泰负责指挥这次任务，不久你们就会明白。”

　　瑞克向肩后的夏夫火箭望了一眼，穿梭机以肩负式的片式附着夏夫火箭闪亮的外壳上。事情真是出人意料，他们要与布历泰会合，这家伙曾经把瑞克朱红色的坐形战斗机撕得粉碎。他不知道丽莎是否还记得上一次，那个吻……

　　“穿梭机归指挥塔控制……所有系统在线，等候放行。”

　　“穿梭机收到。”控制员通过无线电对全体机组成员说，“准备……”

　　穿梭机里，丽莎斜靠在座位旁的钢化玻璃舷窗前。这个动作有点别扭，但她希望亲眼看到瑞克起飞。变形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发射升空，现在……轮到麦克斯了，米莉娅·帕丽诺……然后是瑞克……她收回视线，重重叹了口气，声音连克劳蒂娅和艾克西多都听到了，关切地问她是否还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绪，牵制着她的思路。她想起发生在布历泰战舰上的往事，还有近来接连不断的种种事情，都令她心烦意乱。某种意义上说，重返星际其说是执行任务，还不如说是一次度假。

　　“穿梭机护航机准备——发射！”

　　变形战斗机依次发射，轰鸣声震耳欲聋，响彻格罗弗湖面。怒号接二连三此起彼伏，夏夫火箭也从发射台上升起，像一颗炽热的晨星掠过新麦克罗斯域上空。

　　布历泰的飞船以前的角色是洛波特统治者的复仇女神，后来变成了地球人的结盟者。目前，它在月球轨道上的拉格朗日位点上。它足足有十公里之长，装备着装甲外壳，还有密密麻麻的大炮，整艘船看上去就像圣经中可怕的巨无霸怪兽。这艘战舰从来没有在地球上降落过，但是艾米尔·朗的洛波特技术人员与天顶星人协作改造了这艘战舰，使它适合人类船员的操作。升降梯和空气锁已被嵌入船体，货舱已经分割成与人类身材相称的工作间和生活室，新添了自动走廊，天文导航舱里安装了控制台，还配备了艾米尔·朗的开发实验室设计的最新成果。这些地球技术人员中有许多参加过太空堡垒的最初改造，还在那座堡垒中建造了一座容纳六万人的城市，现在又参加了SDF－2的制造。对他们来说，改造布历泰的战舰易如反掌。但在只从洛波特统治者手里接过技术、却对这些技术一无所知的天顶星人看来，地球人的改造工作简直像个奇迹

　　穿梭机载着艾克西多、丽莎和克劳蒂娅进入布历泰旗舰的船坞。在瑞克的命令下，九架变形战斗机变形为守护者模式，按编队顺序停泊在外用升降机上。船坞里，一个人类的声音用英语通知穿梭机到港。

　　“进入船坞D－24、D－25区的全体船员注意：微缩人穿梭机在上层船坞着陆，现在开始。”

　　“微缩人”过个叫法不再是轻蔑的称呼，尽管最初有这层含义，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用语，即“人类体型的”。因此，丽莎和克劳蒂娅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同样，最上层的瑞克也没有这种感觉。

　　一名天顶星战士迎接变形战斗机登舰。他站着足有六十英尺之高，脸上戴着装甲面罩，他的盔甲表明他只是一名下等士兵。

　　没有合适的装备无法在外太空的真空环境中生存。

　　“唔，谢谢。”瑞克用小型通信网与他对话，“很高兴来这儿。”

　　巨人露齿一笑，竖起大拇指。

　　“准备好了吗，咱们把飞机降下去。”瑞克道。

　　这位巨人自豪地向瑞克亮了亮他手套上的设备。他输入一道简单指令，于是升降机开始下降到舰船上、

　　另一个降落点，丽莎，克劳蒂娅和艾克西多正走出穿梭机的圆形出口，通过楼梯下到支撑平台上。

　　布历泰已经再那里等候他们，他一身蓝色军装，配着崭新的色褐束腰外衣。

　　“我的微缩人朋友，欢迎你们。”声音隆隆作响。

　　看见布历泰双手叉腰站在那儿，丽莎笑了。

　　在丽莎看来，过去两年间，这位司令官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众所周知，他拒绝微缩自己，但与地球人携手合作已经足以影响了他，让他变得温和了许多。覆盖在他脸孔一侧的闪亮金属片，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副装饰品，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望而生畏。

　　艾克西多迎上去，献上一个不伦不类的地球人式的敬礼。

　　“尊敬的领袖，向你致以问候和礼貌，愿为你效劳。”

　　布历泰弯下腰，满面和善地说：”看见你太好了，艾克西多……欢迎你回到这艘船上来。”

　　艾克西多一定也注意到了布历泰的变化，他被深深打动了，“唉呀！喏，谢谢你，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

　　布历泰转向仰视着他的克劳蒂娅和丽莎，温文尔雅地说：“我要向你们致以特别热烈的欢迎。”他作一个豪迈的手势，“你们愿意听从我的指挥，我深感荣幸。”

　　耐莎熟悉天顶星人的礼节，言语中也以礼相让：“能有这个机会，这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先生。”

　　布历泰曲下条腿，“你们知道，我的人还不习惯跟你这样漂亮的姑娘打交道。”他恭维道，“所以，如果我的战士们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反应，请不要见怪。”

　　布历泰直起身之后，丽莎和克劳蒂娅忍不住大笑起来。

　　“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带你们看看你们的住处。”

　　船坞升降机下面的机库里，麦克斯站在米莉娅·帕丽诺鲜红色的守护者战斗机下面，朝敞开顶盖的驾驶座舱道，“对了，就是这样。”他挥手向她示意，“现在放下摇篮舱。”

　　米莉娅·帕丽诺启动开关，把摇篮舱放了下来，这玩意儿是最近才安装在她的变形战斗机上的。

　　“下来了！”

　　辅助马达呜呜作响，一个精美的蓝色圆柱状舱室从后座放了下来，这个舱架放在战斗机后方的双筒轴上。

　　麦克斯走近圆柱状舱室，解开上面的脱离扣件，掀开舱体前端的钝形封口。麦克斯深情地凝视着沉甸甸的舱体内部，温和地笑了，“喂……”

　　他伸手进去抱住一个小家伙，那是黛娜。他把她抱在怀里，小家伙在宇航服中一阵轻微的蠕动，她戴着有彩色面罩的白色头盔，穿着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合身衣服。黛娜在麦克斯怀里呜噜呜噜地哼哼着。

　　米莉娅·帕丽诺看见他手里抱着黛娜的摇篮从变形战斗机后部走出来。麦克斯举起黛娜的小手向米莉娅挥了挥，米莉娅·帕丽诺微笑着，感到心脏一阵幸福的收缩。

　　布历泰在球状观察舱甲板上不安地踱着步子。人类技术有效地改变了这里。球状防护罩已经被折除，代之以一个网眼式的半圆形平顶。适合人体体型操纵的控制台在弧形观察室的中央占据了一个向外突出的平台。

　　“有没有任何来再自工厂卫星的波动？”布历泰朝一个麦克风询问。

　　“没有。”一个合成音回答，“维持静态平衡。”

　　“如果有任何变化，立即通知我。”他命令。

　　“是的，先生。”电脑在回答。

　　布历泰坐进指挥椅，他的手指搭在-起，“想一想，布历泰想出一个计划，”他大声要求自己，他对自己的要求像对待普通战士一样严格，“如果我们能够让雷诺相信，我们拥有史前文化，那么我们就能够轻易获得他的合作……否则就是一场硬仗，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

　　克劳蒂娅从她的控制台和监视站前转过身来，提醒布历泰：“但是我们手里没有史前文化。”麦克风把她的话传给布历泰，“我们怎么才能让他相信我们的确……吧？”她猛然闻睁大眼睛，“假如我们有机会？”

　　布历泰神秘地露齿一笑，“我们会有机会的，”他说得很肯定，“至于现在，进入超空间才是我们最要紧的事，对不对？”

　　克劳蒂娅同坐在邻近位置上的丽莎对视一眼。布历泰的自言自语显然不是说给她们听的。无论他有什么计划，她们肯定是最后知道的人。

　　在移动的自动走道上，麦克斯和瑞克站在一块儿，对眼前飞船的变化大为吃惊，他们沉浸在对它往昔的记忆之中，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嗨，记得上一次我们来飞船上吗？”麦克斯问。

　　“唉！当犯人不好玩儿，是吧？”瑞克说，对他的朋友的津津乐道不以为然，“我很高兴，事情有了转变、我永远不想再看到布历泰手里拿着枪对准我们！”

　　“是啊，现在他在格罗弗将军手下工作了，再见到他的这位老对手肯定很有意思。”

　　“我真希望对这次的任务知道得多一点。”

　　“格罗弗要我带着全家一块儿来，留在这里，”

　　瑞克迷惑地摇摇头，“老头子干嘛要你带上黛娜？”

　　麦克斯耸耸肩，“我不知道，瑞克。我想让你明白一点：我不想让她有什么危险，无论这是不是任务。”

　　瑞克看着他，诚恳地说：“我不会让她有什么危险的。”

　　“反射炉内部所有极性均保持稳定，司令官。”克劳蒂娅从地的工作站向布历泰报告。

　　一组令人迷糊的数据滚过监视器屏幕，混合着英语、天顶星文，还有新发明的天顶星人文字的手写体。

　　克劳蒂娅收到一份天顶星人技术报告，宣称空间跃迁计算完成，她把它交给布历泰，“长官，只要你乐意，我们随时可以进行超空间跃迁。”

　　布历泰道了谢，抬高嗓门发号施令：“立即进行跃迁操作！”

　　空间跃迁发动机开始运转，史前文化开始对现实世界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来自未知维度的辐射能出现了，这束能量把整艘舰船包裹起来，形成不定形的光环，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光洞：巨大的船体突然倾倒在延展的白光构成的容器之中，接着便从拉格朗口位点消失，只留下一个球形漩涡和大片闪烁不定的光斑。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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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地球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结束之前，史前文化一直掌握在洛波特统治者手中。他们一方面利用它为他们的利益效劳，另一方面警惕地监视着整个宇宙没有一艘天顶星飞船可以逃过他们的眼睛进行超空间跃迁。

　　                          ——《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史》，第CCCLVII卷





　　“是的……我感觉到了……”

　　三位统治者的意识融合在一起，又一次将他们瘦骨嶙峋的手捂在史前文化的思维帽上。这个蘑菇形的设备对触动产生反应，溢溅出纯色的光，同布历泰的飞船跃迁时放出的光一样。思维帽带他们穿越宇宙，穿过白洞和时间裂缝，在他们的意识中形成一幅图像。

　　“他们已经不在他们的太空堡垒里面，他们回来了，来到了泰诺星。”

　　“我们以前的部属已经与佐尔的继承者站在一起，我们以前的部属将取代我们的统治地位。”

　　“我们必须再次努力激活佐尔的替身。”

　　从佐尔的身体，复制出二十名克隆体。在生物培养基体里，他们已经生长成熟，存放在静止的球体中，处于失重状态。所有克隆体都与佐尔惊人的相似：他们一样都相貌堂堂，一样都是梦想家，同样年轻而且举止优雅。可惜没有一位具有佐尔耀眼夺目的生命的光芒，思想和意识是无法复制的。统治者们因此找不到史前文化矩阵的下落，无法揭示这件珍宝中的秘密。

　　统治者们离开思维帽，站在一边，凝视着停放佐尔克隆体的静态失重球。

　　‘我建议立即开始蛋白质素合成。”一位统治者说。

　　离开史前文化思维帽，他们只能依赖原始语音表达思想。

　　“是，主人。”一个合成音回答。

　　三位统治者团团围住一个碟形装置，装置中央有显示器，四周密密麻麻围着一圈彩色传感垫，一股可见反引力光束把一具装在圆球形设备中的克隆人送过来。克隆人平躺着，在纯色光的薄幕中，它似乎在休眠。

　　三位统治者把手放在碟形装置的控制帽上，显示屏上的数据翻滚着，超媒体显示出图表，他们旁边，光在圆形屏幕上闪个不停。克隆人周围升起一股高能离子喷泉，如同倒泻而下的绵绵春雨，他静静地淋浴着离子的轰击。

　　“变正电子轰击。”戴金色头巾的统治者皱着眉头，对效果感到很失望。

　　“有一些对称细胞逆转。”刚才建议蛋白质素合成的那位统治者观察了一会儿，说，“开始合成……”闪光的传感帽变成了一个光盒。

　　统治者凝聚着，集中心灵感应的意识能量，很快又中止了努力。

　　克隆人的大脑没有显示任何活功信号。

　　“神经触突仍然没有反应……同先前一样，分子结构瓦解。”

　　“对，这个现象再次发生……我想。这一次，在培育过程彻底完成之前我们要使克隆人脱离悬浮液……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激活它的生命功能。”红头巾一边说，一边离开碟形装置。

　　“我建议改变上层组织的正电子轰击。”第三位主张。

　　另外两位朝他点点头，顺着控制帽的边缘把手换了个位置。

　　“我们再试……在第四个身上，增大正电子轰击……”

　　“最大限量发射正电子！”第三位提议，他双手垂在身侧。

　　“好的，细胞处于临界澈活状态……”

　　灵敏的图表仍然一动不动。

　　“毫无起色……我们把培养液减到最低限度，不能再这样浪费了。”

　　“生命是一种相当原始的过程。”第一位感叹说，他站在神经受到灼伤、眼下已经毫无用处的克隆人旁边，“我们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错？”

　　“麦克斯，”她笑着说，“来看我们的宝贝，她多安静。”

　　米莉娅·帕丽诺全身松弛，舒适地靠在沙发上。她叹了口气，手指头心不在焉地玩弄着黛挪的卷发。米莉娅·帕丽诺很想知道，黛娜的黑头发会不会变色？她好像每一天都在长大……

　　孩子在她怀里安静地睡着了，模样像极了米莉娅·帕丽诺，地常常喜不自禁地看着女儿，流下喜悦的泪水。每一天，她几乎要对自己说上十遍：这真是一个奇迹！她和麦克新居然生下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可爱宝贝；而她，一名以前的天顶星战士，竟然也能感受如此幸福的天伦之乐．真是令人无比喜悦和满足。

　　布历泰在船上给他们安排了这套房间，麦克斯正冲洗着满满一盘子高得出奇的鸡尾酒杯。他扫了一眼小厨房外面的情况。现在已经是下午．他们同瑞克、丽莎和克劳蒂娅搞了个小聚会，麦克斯身上系着一条长及膝盖的围裙，上面印着几个字：麦克斯和米莉娅·帕丽诺：爱！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而美丽，麦克斯感到由衷的满足。这一刻真是难得。平时，米莉娅·帕丽诺玩得乐不可支。他却要对付洗碗槽里的盘子，干着做饭的活儿，半夜起来喂孩子也多半是他的事。

　　这些想法他丝毫都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对片刻的宁静充满感激，“最好小声点儿，别把孩子吵醒了。”

　　同这对愉快的小夫妻一块儿喝了点酒之后，瑞克、丽莎、克劳蒂娅先后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深层空间航行的兴奋、超空间旅行的影响（在星际间航行几个月了），再加上酒精的作用，几个人现在格外唠叨。

　　“……我一直都抱着小黛娜，她一点儿都不哭！”丽莎说。

　　“对呀，不过米莉娅不应该把黛娜一下子扔给你。她应该学着细心点！”

　　丽莎点点头，咬着下嘴唇，“不错，她还需要学习。”

　　克劳蒂姬忽然忍不住笑起来，望着丽莎身后的瑞克，大声说：“我真羡慕麦克斯和米莉娅，有这么漂亮的女儿。”

　　不过，醉眼惺松的瑞克没看到她的眼光。

　　“唔，是啊。”丽莎同意她的观点。

　　丽莎的房间到了。丽莎和克劳蒂娅道别，瑞克站在她们旁边，漫无目的地想着如何度过这一天剩下的时光。丽莎忽然转身对他说：“瑞克，我要到克劳蒂娅的房间去一下，你要是有空，能不能在我房里等我一下，我想给你说点事儿。”

　　不知怎么回事，她的发问一下子将瑞克脑海里所有念头齐齐截断，他被逼进了死角，无路可走，竟然有点语无伦次起来，“哎……不过……”她一点都不像有公事的样子，而他还没准备好跟她敞开了好好谈谈。

　　克劳蒂娅故意咳嗽一声，“提醒你一声，亨特先生，丽莎是你的上司。”

　　“可我没当值呀。”瑞克维护着自己，不当值时就不存在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她也是喔！”克劳蒂娅大笑着，夸张地向他眨了眨眼。

　　她们转过身沿着走廊走了，一路上窃窃私语，把瑞克的答复堵在了嗓子眼里，留下他一人站在那儿。

　　“丽莎，我能帮什么忙吗？””走出一段距离后，克劳蒂娅问道

　　“我只想谢谢你，过去几周，你对我真的太体贴了。有人可以依赖真是太好了。”

　　“我懂你的意思。”克劳蒂娅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说，“恋爱中的事有时候真的很难。”

　　克劳蒂娅说得这么直接，丽莎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她眨巴眨巴眼睛，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准备为自己辩解，但克劳蒂娅打断了她。

　　“把他抓到手。”克劳蒂娅一挤眼，进了房间。

　　进入房间之后，克劳蒂娅扑倒往床上，踢掉高跟鞋，叹息一声，寻思着：我希望这两位尽快走到一起。丽莎什么都不说，只想依赖“理解”，这怎么成？而亨特……亨特有点开始让她想起罗伊年轻时的样子。这可不大妙。

　　瑞克独自待枉丽莎的房间里，有点紧张．像落进了陷阱。他的上司，哦？到底要多久才能习惯接受这个称谓？大概三年前，正是在这艘船上，丽莎已经行使过一次“上司”的权力，从那以后他对这种称谓就一直敬而远之。

　　丽莎的行李早已打开了，瑞克无聊地在房间里逛来逛去，看到桌上一帧照片，他拿起来，仔细端详。从颜色看，这张照片至少有十年的历史了。照片中丽莎的相貌很可爱，圆圆的脸，留着短发。站在她旁边的是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人，比她高了整整一英尺，戴着一顶阿富汗的编织帽。十分相配的一对儿，他承认，这人好像有点面熟……让他想起谁……想起林凯！对，那这人一定是雷伯，瑞克终于认出来。卡尔·雷伯，丽莎从前的挚爱，那是几年前在火星基地的事。

　　他全神贯注看着照片，没有听到丽莎进来。丽莎也注意到他在留意照片上的人，在门口站了片刻，不想惊动他，免得让他不自在。

　　终于，她温柔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不过瑞克的反应却像是个被当场抓住的小偷，他赶紧道歉，把照片放回桌上，结果又忙中出错，照片放反了。

　　“哦，时不起，丽莎，我不是有意的。”

　　她不禁有点生气，毕竟，他们已经彻底了解对方了，毕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分享过个人思想和感情，在新麦克罗斯城瑞克房间里的东西她那么熟，怎么还这样……

　　“‘不是有意的’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什么东西隐瞒着你，瑞克。作为我的客人，到处看看并不表示这里有许多……”

　　“哦，当然。”他觉得自己很无辜，“是这样，嗯，你和克劳蒂娅谈了点什么？”

　　丽莎回避了话题，说她跟克劳蒂娅的谈话没什么特别，又问他是否要喝点茶，“你知道，我和她只是聊了一小会儿。”然后一头钻进厨房。

　　趁她到厨房去的功夫，瑞克赶紧把照片放端正，坐在丽涉的睡椅上。

　　“聊了一小会儿，不会正好是在说我吧？”他端着杯子，勇敢地回到刚才的话题。

　　“事实上，我们正好提到了你。”

　　瑞克在座位里不自在地扭动了一下，“是不是有关我和明美的事，我不想再听到那个！”

　　“根本与明美无关。”她轻松地说，“对她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丽莎对这种情况没有经验，真希望这时克劳蒂娅在旁边帮她再参谋一下，给自己提提醒什么的。但是古怪的是，瑞克竟然为他自己的话道歉。

　　“明美和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而且……”

　　“喔，瑞克，”她说，也许说得过分轻柔了，“我明白你对她的感受，所以……那么，就不用再提这事了。”

　　应付这种策略，她以前倒是从来没试过。

　　瑞克无声地叹了口气，不知道怎样给自己找个台适的台阶下。丽莎却在这时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有时我感觉到你……对了，感觉到你需要某种东西……”

　　谁不是呢？瑞克问自己，很想知道她现在想要什么，“你在说什么？”

　　她有点激动，“瑞克，你知道我……”

　　正在这时，公共广播系统的声音打断了对话，一个女声呼叫丽莎到舰桥去。

　　丽莎感到有点泄气，解嘲地说：“事情总是来得恰到好处！”她笑了笑，“你又逃脱了，毫发无损。”

　　她站起来，做了一个顺其自然的手势，“有时间咱们再谈。”

　　瑞克听了这话，有点神经过敏，似乎牙科医生告诉他还有下一次约会。

　　克劳蒂娅也被召集到舰桥上，她和丽莎直挺挺地站在自动走道上，实际上那个位置是水泡状观察舱的弧形围栏部分，背靠着天文导航舱。舰体陡然从超空间跃迁恢复到展开状态，他们再一次感到有点不适。

　　艾克西多占据着一个适合地球人工作的控制台。布历泰坐在指挥上，表情严峻。丽莎大声报到时，布历泰喉咙里发出一阵哼哼声，像是在发牢骚他略微向左边偏了偏头，指明关心的目标。

　　克劳蒂娅和丽莎的头几乎碰到了一块儿，她们凑在一起看着一幅图，图形占满了屏幕。那东西她们前所来见，黑漆漆一大块扭曲的装甲，还有触手，反射推进端口，传感器，滚圆的背部斑斑点点，好像锈蚀，看上去就像一块巨大而怪异的漂木，在宇宙中漂来荡去。

　　“是什么东西？”克劳蒂娅问。

　　“亲爱的格兰特中校，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是一艘战舰，是我们——天顶星人的侦察部队，型号相当新式。”

　　“但，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东西！”丽莎有点不敢相信。

　　“这倒前可能．”布历泰说。

　　丽莎转向艾克西多，询问这个怪物当前的情况。

　　“我绝对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新型号的侦察船，为了进行超空间飞行，略微进行过一点改装。而且，我们的扫描器表明那面不存在任何有机生命形式。”

　　丽莎吸了一口凉气，再次转向布历泰：

　　“司令官，我们必须调查！”

　　“不可能。”他有点不耐顷。

　　“长官，”她想说服他，“扫描系统会不会错过了什么？也许船上有天顶星人？难道就没一点出错的可能？”

　　她根本不相信。船上也许有武器，比如战斗囊，三引擎突击战斗机什么的，地球军队可以借此充实自己的军械库。

　　“收到的情报同银河编码一致，”艾克西多严历地说，“不可能有错。”

　　“我们不能浪费这样的大好时机，我们必须调查！”她有点不甘心，同时记下“银河编码”，留待以后讨论，“天顶星可能……”

　　“你的精神可嘉，”艾克西多打断了她，仍然没有被她打动，“无论怎么看，这艘船都像是个陷阱。”

　　“陷阱？”

　　“对。”他继续分析．“我们天顶星人有一招很厉害，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特洛伊木马’。冒这个险不明智。”

　　克劳蒂娅同意艾克西多的观点，“他是对的，我们不能影响眼下的任务，丽莎。”

　　“我推断……”她不能肯定。

　　“当你明白过来时，情况已经糟了。”布历泰在她身后拉长了语调说，“这艘船属于洛波特统治者，它是无数艘侦察船中的一只，充当他们的眼睛和耳朵”

　　洛波特统治者？“你们是说他们现在监视我们的行动？”

　　布历泰低声道：“我担心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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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地球科学家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他们谈论时间旅行，相对论……我认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理论罢了。

　　                               ——摘自拉普斯丁对艾克西多的采访。





　　布历泰的旗舰再次退出超空间跃迁状态，旗舰显形的时间与地球的实际时间只有几百毫秒的误差。

　　如果说洛波特统治者的侦察船图像已经让丽莎望而生畏，那么自动工厂卫星的形状和外貌真让她目瞪口呆。自动工厂卫星的形状与较小的侦察船一样，有相同的扭曲外表，蜂窝状装甲，还有其它让人发懵的奇形怪状的结构，但是与侦察船的相同点仅此而已。工厂卫星的绝对体积极其庞大，在宇宙的星光下，机体部件几乎都呈攻瑰红颜色，有些类似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形状，甚至还有六七个与它一样的卫星星体通过刚性的茎状管相联，在中央区域连成一个整体。上百个天顶星飞行器围绕着工厂卫星飞行，有无畏舰、战斗机甲，还有独眼式侦察机。

　　“各位，”接近天顶星人工厂卫星所在地区时，布历泰通知大家，“咱们到了。”

　　丽莎、克劳蒂娅和艾克西多从她们的值班室里抬起头来。

　　“真是难以置信！”克劳蒂娅屏息仰望。

　　丽莎也发出同样惊愕的声音，“无论是什么力量创造了它，他们领先咱们的水平肯定是以光年计的。”她轻声地啧啧赞叹。想起第一眼看到多尔扎的指挥中心时的感受，还有一小时前才见过的侦察船，“真不敢相信我们的宇宙中还存在这样的事物。”

　　“是啊，我不得不说，你最好相信它，中校。”麦克斯的声音从丽莎的工作站传来，他戴着头盔的图像占满了屏幕。麦克斯和米莉娅·帕丽诺的变形战斗机都在甲板船坞升降机上，整装待发。

　　丽莎用通信网对他说：“麦克斯，记住，你必须让雷诺相信，我们拥有史前文化。”

　　“好的，船长。”他敬了个礼，结束了对话。

　　“艾克西多，”布历泰在丽莎背后说，“呼叫亨特中校，请他立即到舰桥。”

　　当艾克西多执行完命令后，丽莎把坐位转过去面对布历泰司令，“你有何高见，司令？”她问。

　　布历泰露出狡猾的微笑：“没有当时通知你，为此我必须道歉，但是你应该知道，如果想让计划成功的活，声东击西的战术必不可少。”

　　“我同意你的说法。”她谨慎地说，“但我以为我们的原定计划是播放明美的歌声。”

　　他忽然转向艾克西多，“没错误，只是我们作了一点点修改。”

　　作了修改？丽莎不喜欢这种说法，特别是看到艾克西多对司令官诡秘地一笑，心中更是不悦。

　　艾克西多时司令官说：“阁下，一开始你就是这样策划的，对吗？”

　　布历泰发出一阵轻笑。他很高兴地发现他的参谋并没有被微缩人的生活方式所改变。当然，艾克西多仍然和以前一样，不与上司争功，虽然计划源于他才华横溢的大脑。

　　“你很谦逊，也很聪明。”布历泰赞扬了他一句，转向丽莎：“中校，我们认为人类的接吻比歌声更为有效。你认为如何？”

　　丽莎睁大眼睛，茫然不知所措，她无力地跌滑到椅子上，胃里一阵痉挛，“嗯……我想……”她含含糊糊地应付着。

　　“我保证你记起了上次接吻所产生的奇效，当时，你和亨特中校的嘴唇接触到了一起。”

　　这时，克劳蒂娅离开她的工作站来到丽莎的工作站里，脸上也露出狡黠的微笑：“丽——莎——”她把手搭在丽莎的肩上，开玩笑似地说，“来吧，中校，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计划吗，不要手忙脚乱的。”

　　丽莎毫无表情地瞪着监视屏，计划？她问自己，是的，但到底是什么计划，是骗过天顶望人雷诺的计划，还是把所有星际大事全都放在一边，撮合她跟瑞克的计划？

　　“布历泰大人，”一个天顶星人的声音在问，“雷诺司令的信息，是否要转过来，大人？”

　　布历泰从指挥椅上站起来。

　　“当然。使用翻译器，让我们的朋友能够听得懂。”

　　雷讲肩部以上的形象出观在视屏中，他是一位黑黝黝的男人，大大的眼睛，浓密的黑色眉毛，方下巴，他穿着蓝色制眼，镶着红边，还披着一件司令官的束腰外衣。他用程式化的礼节开了个头，声音和姿态都显示出他小心翼翼。

　　“欢迎！”他对布历泰说，英语同步翻译同他嘴唇配合得很好“很久不见，司令官。”

　　“的确如此，”布历泰淡淡地说、很久以前，自从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佐尔就是在那一天被杀死的。那一天，多尔扎命令雷诺将这位科学家的遗体带回泰诺星，送给统治者们；那一天，天顶星人和因维德人决一死战……那一天，布历泰戴上了面具，把令人烦恼的伤痕深藏其中……

　　“你来这里的身份是朋友还是敌人？”

　　“从佐尔的太空堡垒里，我们已经找回史前文化矩阵，雷诺，我们的能量是无限的。我来的目的是要你放弃卫星，把它交给我。同我并肩战斗，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抗拒只有毁灭。”

　　雷诺不屑一顾，轻蔑地哼了一声，“这么说你已经弄到了佐尔的科技，是吗？…不用说，你和你的新微缩人伙伴打算自已留着它，不还给洛波持统治者们……除此之外，你还有其它有趣的奇事要给我讲吗，布历泰？”

　　布历泰司令官老练地笺了笠，“我的确还有一些东西，或许你会感兴趣，几分钟之内就会到达你那里。”

　　“我简直心花怒放！”雷诺嘲讽地说。

　　瑞克此时正好到达舰桥。他在弧形走道上向布历泰敬了个礼。

　　“来得正是时候。”心情愉快的司令说了一句，他又转向雷诺发出最后通牒：“这是你合作的最后机会。”

　　“荒谬！”雷诺说，“你拒绝了洛波持统治者，表明……”但此刻，他的视频上出现一个近距离特写，显示丽莎和瑞克并排站在走道处。雷诺浓密的眉毛竖立了起来，“什么？女人同男人说话？！”

　　布历泰眨了眨那只独眼，“是的，没错，司令官，现在……”，语气就像是位高明的主持人，“如果你近距离观看，你将目睹来史前文化前所末有的灿烂美好的自由。”

　　瑞克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困惑地看了看布历泰和雷诺的视像。他绝望地面对丽莎，低声问道：“究竟怎么回事？”

　　“没事。”丽莎安慰他：

　　瑞克身体都绷紧了。如果丽莎说没事，他反而更担心！

　　“麦克斯，”米莉娅·帕莉诺通过战术通信网听到麦克斯的笑声后问，“战术改变后瑞克会不会不配合？”

　　他们的变形战斗机在外太空比翼齐飞，已经快要接近雷诺的旗舰。无垠的夜空中，战斗机推进器喷出蓝幽幽的火苗。舰桥上演的好戏已经通过通信网向各部队传送出去了。

　　“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瑞克闷闷不乐。

　　麦克斯咧嘴一笑：“不用担心他，米莉娅，干这个，瑞克·亨特是专业的。”

　　米莉娅·帕莉诺听见了丽莎的声音，“先生，这是命令！”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她一边听着麦克斯的评论，一边想，瑞克如此严肃。也许接吻还有里头还有她搞不懂的东西，以后非让麦点斯教教她。作为一名前天顶星战士和王牌飞行员，她有点一恼火。毕竟，飞行是一项危险的任务，怎么这么大意……

　　“变形战斗机现处于跟踪系统范围。”克劳蒂娅报告。

　　“开始广播！”布历泰对艾克西多下令，暂时不去理睬下面走道上正在进展中的小儿科的“战斗”。

　　“不，丽莎！”瑞克在大喊大叫，“我不同意接吻，不管是不是命令！我很抱歉，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牵制敌人，瑞克讨讨厌这个战术。丽莎怎么能想出这种馊主意，是想让他忘记——

　　明美？！

　　瑞克眼前一亮，明美的部首《怯场》回响在舰桥广播系统，不过，大吃一惊的却似乎只有他一个人。

　　吃惊的不止他一个人。雷诺的船员同样猝不及防，他们又不像布历泰的部队，已经渐渐习惯了歌声。因此，他们的反应就好像遭遇了神经毒气、高频声波和不规则电流的联合攻击。

　　“哇哎、冲击波！”雷诺尖叫，双手捂住耳朵。

　　“受不了！”雷诺的士兵也在大喊大叫，没头苍蝇一般在他们的值班站里大呼小叫。

　　“不要再发射了！”雷诺哀求道，“关掉！”

　　瑞克向来对这种现象惊异不已：面对据说来自相同祖先的两个种族，明美的歌声居然能够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效果。不过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细想，丽莎已经抓住他的肩膀，全力以赴投入接吻攻势，用嘴唇和舌头狂轰滥炸起来。嗬！跟三年前布历泰面前的那个丽莎判若两人！

　　“那么，雷诺。”布历泰脸上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或许你更喜欢这个。”

　　雷诺刚才已经把注意力从屏幕上移开，现在布历泰降低了“声音武器”的“攻击力”，出现在他跟前的却是一幅令他魂不附体的画面：这两个微缩人……

　　“唇部接触！”雷诺发出阵阵哀号，他瞪着屏幕上的情景，一阵恶心，还有某种无法言说的异样感觉，这种感觉是他的身体完全无法忍受的，比歌声更甚。雷诺舰船的天体导航控制中心传来阵阵尖叫，仿佛是疼痛，又好像是哀怨。雷诺的手紧紧捂着眼睛：他几乎没有力气关闭屏幕，当他挣扎着关闭屏幕的时候，差点晕死过去。他下方的位置上，好几个士兵已经瘫倒在地。但他决不甘心就此认输。

　　“布历泰，”他对着麦克风有气无力地说，声音嘶哑，“你这么干，什么也得不到。”

　　布历泰兴高采烈，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准备打出王牌。

　　“雷诺切断了信号传输。”一名技术人员通知他。

　　此时，克劳蒂娅的报告到了，变形战斗机已经接近目标。

　　“三秒钟后接触……”

　　猛烈的爆炸破坏了天体导航控制舱右舷的舰体外壳，爆炸的力量将几名身躯庞大的船员抛向巨大舱体的空中。此时的雷诺刚刚恢复镇定。他骂骂咧咧，不得不佩服布历泰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战术。他使用的牵制战术，即那些微缩人的秘也武器，已经使他的士兵无形中被解除了武装、尽管如此，他仍然头脑冷静，咆哮着发出命令：“攻击警报！”

　　布历泰的船上，克劳蒂娅再次报告变形战斗机已经成功突入目标。

　　“麦克斯和米莉娅还带着孩子呢。”丽莎对仍旧晕头胀脑的瑞克说。

　　“啊？”他结结巴巴半晌才反应过来，心里暗自下定决心：这种偏离原定部署的行动，这是最后一次。

　　浓烟和火焰从雷诺的舰船船壳上滚滚冒出，但转眼间战舰就完成了自我修复，趁这个间隙两名微缩人的变形战斗机红－蓝，双双降落在雷诺的甲板上，马上被手持便携式脉冲枪的天顶星人团团围住。

　　“听我的命令，所有部队准备摧毁微缩人战斗机！”雷诺怒火冲天，部下哗啦啦弹药上膛。他想，布历泰利用刚才的突击冲入如此两架小飞机，究竟想要干什么？他用自己掌握的那点儿地球语言直接对变形战机驾驶员下令：“微缩人！你们彻底被包围了！立即放下武器，还有机会活命！”

　　战斗机里的气氛凑然紧张。

　　“麦克斯，”米莉娅·帕丽诺通过网络对麦克斯说，“祝我走运。”

　　“你运气一向不错。”麦克斯镇定地说，“会一切顺利的，我就在这儿。”

　　从高高在上的水泡状观察舱里，雷诺看着红色战斗机的机盖打开。微缩人飞行员站了起来，掀开头盔，甩了甩长发（任雷诺的眼中那不过是长长的鬃毛）但她一出声，雷诺就惊得合不拢嘴，“我不是微缩人。”米莉娅·帕丽诺用的是雷诺的母语，“我是一名微缩的天顶星战士。”

　　雷诺当即认出了她，“你是米莉娅·帕丽诺！”他惊疑地问，“阿卓妮娅的助手！”

　　米莉娅·帕丽诺指着麦克斯的变形战斗机说：“请允许我介绍一下麦克斯·斯特林中尉，地球军队的军官……也是我的伴侣。”

　　麦克斯掀开思维控制头盔，从驾驶舱站起来。

　　“伴侣？是什么东西？”雷诺问，“他不过是一名微缩人。”

　　麦克斯对米莉娅大声说：“让他看看孩子。”

　　水莉娅把黛娜从驾驶舱里抱出来，举给大家看。婴儿在她手里轻轻蠕动了一下。

　　刹那间，雷诺不知道自己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他的眼里充满敬畏。他仔细分析，它有点像……像……微缩了的微缩人，对！

　　“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那些全神戒备的粗鲁部下同样茫然不知所措。

　　“那是什么东西？”其中一位叫道。

　　“我向十二个月亮起誓，这是个畸形人。”

　　“看哪，他在动！”

　　“一个突变异种！”另一位坚持说。

　　黛娜想揉揉她的小眼睛，握成拳头的小手举到头盔的面罩上。

　　米莉娅·帕丽诺接着说：“用微缩人的话说，它叫做‘婴儿’，实际上是从我身体里生产出来的，是我们两人努力的结果。”她紧接着补充道，强调麦克斯的作用。

　　麦克斯认真地点点头，友好地笑了。

　　“这是爱，史前文化的基础。”米莉娅把黛娜举过头，小孩笑了，一边咿咿呀呀发出声音，“爱是无法征服的！”

　　米莉娅提到史前文化的时候，雷诺的脸不由得一阵抽搐。

　　米莉娅仍旧高举着黛娜，展示给团团围住她的天顶星战士看，进一步解释道，“看看，史前文化的力量，爱的力量！”

　　“只是个突变异种。”一名士兵叫道，却垂下了武器。

　　“会传染！”另一名嘴里说着，同样垂下了武器。

　　响起武器接二连三跌落在甲板上的声音。

　　黛娜天真无邪地笑着，挥动着她的小手。

　　成功了，舰船的战士开始纷纷离开他们的岗位。

　　汗珠从雷诺的脸上滚滚淌下，他对着麦克风咆哮：“待在岗位上，你们这些胆小鬼！回到岗位上去！这是个阴谋！”终于，他也升始步步后退，扭转身，从水泡状观察舱跑了出去。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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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彻底失去了意义；爱，只不过是一种战术；“接吻”也只不过是一种牵制战术。我们中惟一懂得那种难以捉摸的感情的人似乎只有米莉娅，就像当初她与麦克斯一样，把爱和吻融合到她出生的婴儿身上。

　　                                   ——《瑞克·亨特上将的航行日志·修订版》





　　麦克斯和米莉娅·帕丽讲的报告证实，这次战术的第三步取得了成功。

　　布历泰估计，雷诺受到攻击后，将会撤到远处休整，稳住阵脚。情况的发展证实了他的估计。“三步走”战术有可能让雷诺相信史前文化掌撑在布历泰手里了，就此缴械投降。布历泰热切希望局势能这样发展，从而避免对重型武装保护下的工厂卫星发动全面攻击。当然这种可能性实在不大。

　　冥思苦想的布历泰下方是克劳蒂娅的值班站。克劳蒂娅·格兰特笑着说：“我真的想不出来，雷诺部队的反应怎幺会是那样。”她对丽莎·海因斯说，“我觉得麦克斯和米莉娅的孩子可爱极了，你说呢。”

　　“唉，你少说两句吧，克劳蒂娅。”

　　布历泰刚才发现，亨特中校冲出舰桥时一脸精疲力竭的模样。都是丽莎那个吻弄的。难怪字特中校当初那么不情愿，布历泰心想，吻这个东西可真小看不得啊。

　　“你们不耍低估对方的能力。”布历泰警告这些地球人。大家的玩笑立即结束。“通知你们的战斗机甲驾驶员准备行动。”

　　克劳蒂娅立即转发了命令，命令监、绿、褐三色变形战斗机队升至他们的发射平台。不到一分钟，麦克斯发来报告，雷诺已经下令反攻，他和米莉娅正准备破坏他们的攻势。

　　黛娜！克劳蒂娅想起还有黛娜，忽然间忧心忡忡。

　　“发射全部战斗机甲！”布历泰吼道。

　　人类和天顶星人的战斗机甲从战舰机舱里冲了出去，此时，雷诺的舰队正在集结，准备反攻。

　　瑞克带着他的七架变形战斗机队冲上战场，同行的还有天顶星人鸵鸟似的战斗囊、三引擎突击战斗机、追击艇。瑞克在外太空驾驶变形战斗机同敌人作战已经有两年历史了，但现在时间似乎停滞不前，他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脱离过战斗似的，一切都和以前一模一样：寂静的夜空，零重力下的爆炸火球在幽暗的太空中绽外死亡的花朵，推进器怪异的火焰，黯淡明灭的星光，还有头盔里战术通讯网传入的声音：惊慌失措的命令、狂乱的警告、濒临死亡的尖叫，汇成一片杂乱的噪音。他知道此刻必须排除切杂念，才能够幸存下去。杂念是变形战机飞行员的头号大敌，飞行员的思维中一旦产生杂念，战机操作界面立刻受干扰。他把杂乱的思绪通通赶走——刚扰着他的种种问题、过去的人和事。通过思维控制头盔和传感手套，战机感应到他的思维变化，将他的意念送进自己强大的史前文化驱动的心脏，载着他再一次跨进地狱之门。

　　“我不管你的解释！”雷诺尖叫着，握紧拳头重重在砸在控制台上。按天顶星人的标准来衡量，这里算得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控制中心，橙红的颜色，圆形监视屏多达十几个。“现在，命令你的人马上进入战斗岗位！明白吗？！”

　　满头红发的副手的脸在屏幕上一片惨白，他举着颤抖的手说：“可是，长官，我们的部队担心微缩人的情感污染！”

　　“一派削剞”雷诺气得浑身发抖，“执行命令，立刻摧毁被感染的战斗机甲！”

　　“我们已经进入射程，大人。”艾克西多冷静地报告。

　　布历泰看着屏幕。雷诺的舰队都愚蠢地拱卫着司令官的巡洋舰，而这艘巡洋舰却又暴露在布历泰致使的射击夹角内。真是得来毫不费功夫，他自言自语地说。

　　以前，以布历泰所受的训练，攻打自己同族的天顶星人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天顶星人的诫律变了，经过与佐尔的太空堡垒对垒，他们的观念已经大大改变了。支持洛波特统治者的残余力量现在成了布历泰的敌人。

　　“准备执行我的命令，艾克西多……”

　　眨眼间，骷髅一号的侧面推进器把变形战斗机带离战场。他的尾部阴影里仍然有六七架战斗囊纠缠不休，拼命向他开火。还有，这些家伙竟然是自己这一边的！他一方面要提防对方的战斗囊，另一方面还安躲避布协泰的手下不分敌我胡乱扫射的炮火。瑞克的变形战斗机险象环生！通信网络中传来的尖叫声让瑞克明白，出了这种问题的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事先全无征兆，对方战舰的主炮投入了战斗，战舰钝形船首喷出一团团令人目眩的闪光。瑞克从以往的战斗中知道，每一团闪光都是死神的利刃，力道凶悍．足以洞穿任何目标。

　　布历泰的舰船恰到好处地停在一个位点上，那里是雷诺火力的盲区，他的战舰瞄准了对方目标较小的舰首弧弓部位，雷诺的舰桥和航天导航区都在那个部位。

　　瑞克接通战术空军网，提醒后面的战友避开，心里祈祷麦克斯和米莉娅已经安全逃离。

　　洛波特工厂卫星的二级附属球体就像一个个小型月球，环绕着它的中轴。中轴里面自成一个小世界、外面的太空战场上一片闪光，宛如成千颗小型超新星四处爆炸，炫目闪光的照耀下无法看清中轴内部的情况。

　　米莉娅把黛娜放在膝盖上，右手紧紧抓着变形战斗机的操纵杆。频频闪烁的炽热的红光和爆炸发出的耀眼黄光把驾驶舱照得透亮。她经历了无数战斗，没有哪一次让她像现在这样无比愤怒，即便地与麦克斯从前那场你死我活的鏖战也没有。这一次，她奋不顾身地战斗有一个目的：她的女儿。仿佛手里这个小生命是一个稀世珍宝，宇宙中任何东西部无法与之相比，它是值得不惜一切捍卫的生命……

　　她和麦克斯已经突出雷诺舰船的重重包围，但仍然身处险境。

　　“敌人的射击方位是977L！”克劳蒂娅通过通讯网告诉她，声音中毫不掩饰地紧张，“两艘三翼机试图拦截！”

　　“小心，麦克斯！”米莉娅·帕丽诺关心地说，麦克斯和黛娜的安危都让她放心不下，“我来对付他们！”

　　她扳开操纵杆的板机，发出四枚白色热寻的导弹，导弹从变形战斗机的导弹管中飞奔而出，它们很快赶上了一架三翼机，瞬间将其炸成碎片，此时，第一架三翼机却消失在米莉娅的下方，敌机试图夺路而逃，她冷静地发射出机身下腹的激光炮，炽烈的强光将敌机送回了老家。

　　米莉娅听到麦克斯松了一口气。

　　她悬着的一颗心勉强放了下来，把黛娜紧紧搂在胸前，看到不断闪现的红光耀眼的景象，小家伙快活地挥动着双手。

　　“开火！”布历泰下达命令。

　　一阵密集的超动力能量从布历泰战舰的鼻冀部位脱缰而出，倾泻引雷诺的舰体上，能量束穿透舰体，似乎拦毫未受阻挡。不到一秒钟时间，雷诺战舰的上层结构就被剥离，舰船前端的弧弓部位被炸开，自修复功能失作用。

　　眼见如此情景，瑞克仿佛看到一头吞食了炸药棒的巨鲸。他想像雷诺在顷刻间死去：能量波闪烁着，像一阵暴风雪从他的躯体上掠过……

　　“正前方！”一名战友通过网络提醒他。

　　瑞克看到看面一群黄蜂般密集的战机，指挥战斗囊、三翼机、战术战斗囊。

　　他命令全队：“听我命令，所有质子导弹开火，发射！”

　　上百枚导弹从外挂架和机身管中发出，直扑对面云层一般的战斗机群中心，随着爆炸，一架又一架战斗机灰飞烟灭。

　　同时。布历泰的无畏舰万炮齐发，与雷诺的两艘战舰展开了生死搏杀。

　　爆炸将一片又一片太空照得透亮，就像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小太阳。洛波特战舰被剥离的外壳永远地飘游到黑暗的外太空之中。

　　观察舱内，布历泰双手背在身后，站得笔挺，面无表情地观察着屏幕上的战况。胜利确定无疑，这将是对统治者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他明白，这只是最终将涌向地球的战争大潮中的一场小仗，对地球更猛烈的攻击将接踵而至。此时的胜利虽然辉煌，但等到那一天来临时，他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位于第三象限的少校指挥官请求支援。”一名军官打断了他的思路。

　　“中子大炮准备好了没有？”布历泰问。

　　“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克劳蒂娅很快答道。

　　“目标锁定，光子束聚焦完毕。”丽莎接道，她的监视器上类似星球图的示意图涂抹得乱七八糟，“所有的变形战斗机和战斗囊已经撤离火力范围。”

　　“中子转换完成”克劳带娅再次报告。

　　布历泰的嘴唇又抿成了一条细线，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

　　“清扫这个地区。”他下达了命令。

　　瑞克带领着他的小队正在撤离战场，现在麦克斯和米莉娅·帕丽诺都已经回列他们中间，他们到达丽莎指明的安全坐标位置。

　　瑞克收到发射中子大炮的消息，他扭头向后盯着布历泰的舰船，期待着倾泻而出的能量束。在他想像中，对比之下，中子大炮的能量束会令早先那些能量武器的光束黯然失色。但是他没有看到任何开火的迹象，只看到无形的可怕粒子束留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几乎所有中子大炮火力范围里的战斗机甲都被击得支离破碎，其中一些轰然爆炸，另外一些则残骸四射，化为齑粉，还有一些战斗机突然间失去踪影，连一抹轻烟都没留下。

　　被摧毁的战斗机数不胜数。面对此情此景，瑞克思量着地球上的那些天顶星人，那些抗拒新文明的微缩化天顶星人，那些不满现状的、迷茫的、追求新的战斗的天顶星人，随着雷诺的战败（已经得到艾克西多的消息证实），这个种族濒临消亡。

　　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好像知道末日已经来临。他们英勇地执行了命令，为了谘波特统治者的利益，对佐尔的太空堡垒穷追不舍。他们历尽艰辛，千方百计要让它物归原主。他们千里迢迢，几乎横穿了整个银河系，执行的却是一个悲壮的使命：到地球来送死。

　　“布历泰阁下，”艾克西多说，“对方残余部队已经答应投降。”面对几乎全军覆灭的雷诺的军队，他的语气中没有透露丝毫伤感，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的话，只有一丝宽慰——他的司令的统治稳固了，和以前一样．无论有没有史前文化矩阵。

　　布历泰坐在指挥椅上，他缓缓地，凛然地说：“我们非常乐意接受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艾克西多拿起麦克风转达命令：“布历泰大人向所有天顶星战俘致以问候。对那些愿意加入联军的天顶星人，他愿意宽恕你们，并会将你们收编在自己队伍之中。”

　　布历泰站起来，宣布：“我们的胜利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银河系新的纪元即将开始。”

　　他的飞船已经靠近洛波特的工厂卫星。在黑暗的太空黑暗中，卫星像个庞大的软体动物，成串的光带缠绕着它，像圣诞节的装饰彩灯。它成了战利品。那些跪倒在地的战败者们就是他胜利的证明。如果这个证据还不够的活，看看太空中漂浮的不计其数的战斗机甲和巡洋舰的残骸碎片吧，这就是天顶星舰队的最后残迹。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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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看来，把洛波特工厂卫星传递到地球太空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当然，格罗弗和布历泰的本意是造福人类，但有一点他们本来应该想到：洛波特统治者既然能够跟踪佐尔的太空堡垒到这里，他们也同样能够跟踪工厂卫星。同“前的佐尔一样，布历泰以为他为地球做了一件大好事……

　　                      ——拉兹尼·赞德博士，《地狱中的地球：洛波特战争回忆录》





　　在泰诺星首脑部门的彩色视屏上正在上演一场善恶大决战。这个房间同洛波特统治者的太空堡牟一样，也是一个有机生物体。高大的圆柱烘托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圆柱本身也是有机纤维管和神经鞘组成的。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长老议会的代表，洛波特统治者，年轻的议员。科学家侍立在侧提供咨询。长老们和统治者们永远是三人一组，手边是他们的史前文化思维帽。年轻议员们蓄着胡须，虽然还比较年轻，但已经秃了顶。他们是统治者与帝国克隆人之间的调解者，同样是三人一组。三这个数字是神圣的，长老、统治者和年轻议员组成俗世中的三位一体，统治着泰诺星。这全都是因为三瓣向的因维德之花，生命之花……

　　一名统治者正在发言。雷诺败在叛徒布历泰手里以后，他们找回佐尔的太空堡垒的希望受到沉重打击。

　　 ——为了夺回太空堡垒，我以为最好的计划就是从头开始，在培养箱中制造另一个佐尔的克隆体，当我们到达地球时，这个克隆体便可以投入使用。

　　一名科学家冒险提出一个问题，

　　 ——你凭什么认为，新的克隆人不会像从从前那样失败呢？

　　 ——嗯……？

第二位统治者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讨厌科学家，长得奇形怪状，蓝色的嘴唇，猩红色的头发，彻头彻尾的雌雄同体的克隆人。怎么竟会生产出这种长尖发、穿宽外袍的年轻一代？

　　 ——放肆！你忘了，先前实施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史前文化矩阵的作用。这一次克隆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这些因素。但是我们必须立即开始。盛在容器中的剩余十四具克隆体，其中有一位，甚至在精神上都会跟佐尔一模一样。

　　 ——还有件事情，统治者，我们为什么不检杳一下史前文化矩阵还剩下多少？或许到头来根本没有必要搞那种星际远征。

　　三人执政成员中，一名女性统治者传出了她的计算结果：

　　 ——矩阵已经检查过无数次。剩下的已经不多了，甚至不够完成超空间跃迁到达地球系统。

　　 ——明白了，主人。

　　 ——因此，我们只能在反射能的推进下开始这次远航，依赖剩余的矩阵克隆组织提供能量，完成我们的任务。

　　 ——这种航行将花费二十时间，二十年后，我们中还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哪怕我们中间只有三个活下来，也足够了。这是我们夺回史前文化的惟一机会。

　　一名统治者对着椭圆形的屏幕挥了挥手，那是一幅侦察船捕获的外太空的图像，上面布满战斗机甲的残骸碎片，那就是从前的雷诺舰队。

　　 ——毕竟，透过这张图，我们可以看看天顶星人的文明还剩下些什么，看看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舰队残骸吧。因此，即使花上二十年、用光我们培养箱中所有克隆体，我们都要得到那个史前文化矩阵！除了继续，我们没有选择。此外，我也看不到任何其它的解决办法。所以！如果没有将来……

　　一名三人一体长老成员用他破砂罐似的嗓门激昂地说：“长老会支持你！”他满脸皱纹，就像一部历史。

　　统治者中央的演说者低头致意。

　　“长老，对你的智慧和支持，我们深表谢意。我们这佯做，全是出于对你、对我们的先辈们的忠心不二。我们懂得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不仅对我们的种族，而且对第四象限所有的智慧生物都意义深远。”

第二位长老为此次远航送上他的祝福。

　　“那么，继续你们的计划，但是请记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没有犯锗误的余地。文明的未来全都握在你手里。”

　　统治者的想法是相同的：二十年时间，用来重新找到被那个背叛的科学家偷走的矩阵。他们能成功吗？是否那里连名忠诚的天顶星人都没有留下？……是的，有，但所有人都失败了，这个人能取得成功吗？

　　凯龙！

　　凯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人类和天项星人齐心协力，为工厂卫星的超空间跃迁作艰苦的准备。不到一周的时间，它已跃迁至月亮轨道，在轨道上闪闪烁烁，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达月球轨道的还有布历泰无畏舰上的地球人和天顶星人，卫星里还有数千名刚刚投诚的天顶星战士。工厂卫星已经远离洛波特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布历泰司令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后来的事件表明，洛波特统治者的势力覆盖范围比他想像的广阔得多。

　　变形战机、丽莎和克劳蒂娅，都回了新麦克罗斯，洛波特卫星工厂上来了许多艾米尔·朗派来的洛波特技术员，他们像一群猎物搜寻者，分散到工厂卫星的各个角落潜心钻研。随后，格罗弗将军亲自登上了这颗地球的新卫星，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座工厂卫星现在是在地球反击随之而来的洛波特统治者的惟一希望。一路上，他背着手，克劳蒂娅陪着他。

　　艾米尔·朗博士同他的几名技术员都在场，他们纷纷向将军致意。格罗弗也同他们一一打了招呼，尔后被领到工厂的一条自动装配线旁，这里全是外星人的设备，艾米尔·朗对它也只是一知半解，这条生产线制造的是战斗囊的装甲和大炮炮筒。

　　这些机器的运行状况让格罗弗大开眼界。囊壳已经制作成形，战斗囊被装上壳，就跟巧克力裹上一层糖衣一样。从原始金属矿石到制作出成品只需要几分钟时间。伺服系统、弧焊系统、冲压系统、成型系统，自功化生产线完成了数千人的工作。没有配备驾驶员的战斗囊由计算机控制，整齐地排成一行一行，沿着传送带，一架挨着一架，每到一个工作点便暂停一刻，由生产线再给它加点神奇设备。设计完美无缺，艾米尔·朗甚至拒绝对它的生产线进行修改。所有操作都由一个合成的天顶星人声音对设备下达指令，指导它们按部就班开展工作。艾克西多搞了个英语译本，见格罗弗停下脚步，趁机播放出来。

　　“单位150到158，准备调整洛波特螺钉，作激光粘接处理。单位159到165上线，配置无线通信设备代码……”

　　“那是什么意思？”格罗弗问艾米尔·朗。

　　科学家摇摇头，“我们不知道，将军。不要被你看到的表面现象所蒙骗。跟这个系统从前的情况相比，现在它只是一个影子，一个空壳。实际上什么也做不成。”艾米尔·朗挥手指指整个生产线，“这个地方的动力与SDF－1的动力相同，不过已经枯竭了。”

　　“史前文化？”格罗弗直截了当地问。

　　艾米尔·朗点点头，指着传送带上制怍完成一半的战斗囊说：“请看……”

　　格罗弗的眼睛眯了起来，不知朗让他看什么。但没过多久便明白了博士的意思。

　　“警告！关机！警告！受损！……”合成语音重复着。传送带上的一个战斗囊突然被一阵狂暴的电能蛛网般裹住，战斗囊被击裂为几块，伺服系统和抓钩臂起火，断裂，软软地悬垂着，机器哼哼着停止运转。

　　“分析报告马上送来，”一名艾米尔·朗的技术人员对格罗弗说。

　　将军搓着下巴，掩藏着失望的神情。

　　除了从公共广播系统传来人类的声音之处，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广播系统正是召集维修人员到处理中心去。艾克西多随后到了现场。自从那天傍晚第一次讨论工厂卫星的会议后，格岁弗一直没见着他的面。

　　“你觉得还好吧，先生？”艾克西多问，显得很关心，但已经猜测到格罗弗的反应。

　　“不如我想像的好，”格罗弗不得不承认，“什么时候你们能够重新开动它？”

　　“从现在的情形看，恐怕没有我们当初想像的好。”艾克西多向来不是个转弯抹角的人，他又添了一句，“也许我们再也无法让它动起来。”

　　“你确定吗？”

　　这位天顶星顾问阴沉地点点头。

　　克劳蒂娅紧张地说：“但是我们的防卫需要依靠它重新运转呀！”

　　格罗弗双手在背后紧紧簒在一起，拒绝接受这个预测，他对艾克西多说：“继续尝试，做点什么，让它转起来。去干点什么！”

　　“骷髅中队中队长，”一个女性声音通过通讯网通知瑞克，“新底特律发生骚乩？你能支援吗？”

　　瑞克打开相关图表，答道，“指挥中心，明白！”他扫了一眼屏幕：他的中队正越过密歇根湖南部的尖角地带，接近过去的芝加哥所在地。“我们大约需要三分钟时间到达新底特律，发生了什么？”

　　“天项星工人冲进布历泰堡。他们夺取了体型控制舱，想把它从城里弄走。”

　　瑞克咬咬牙，气呼呼地对队友说：“听着，我们接到报警，打开加力燃烧室，快。”

　　同新麦克罗斯一样，新底特律也是围绕一艘在多尔扎攻势中坠毁的天顶星人的战舰建成的。这艘高达一英里的废船俯瞰城市及其周边坑坑凹凹的荒原，就像一座恶魔的斜塔。这个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天顶星人，很多在新议会命令下缩微了体型，还有几百个原体型的巨人在附近的钢铁厂干活。此外，还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民防武装守卫着这里的体型控制舱。这个体型控制舱来自被废弃的天顶星人舰船，暂时还没有像其它体型控制舱一样送到新麦克罗斯去。

　　瑞克第一次飞过配备高技术设施的布历泰堡时就看到了体型控制舱。一个车队正在横冲直撞。撞开守卫地下的装备贮藏库的堡垒防卫线。据管理中心最新报告称，至少已经死了十二个地球人和三名天顶星人。

　　一辆巨大的拖车装载着体形控制舱，那是一台前端呈亮蓝色的锥形设备。拖车轮子大得吓人，两名微缩化了的天顶星人在驾驶座上，至少三名天顶星人坐在项篷上，旁边还跟着三名穿蓝色制服的巨人，其中两名正手忙脚乱地用铁丝网和螺栓扣住体型控制舱。拖车后面是两辆更为巨大的十八轮运输车，每一辆车上都有手持自动火炮的天顶星叛乱者。瑞克看见他们用激光向岗哨开火，还向街面上任何移动的东西开火，胡乱扫射着工人和行人。

　　瑞克通知队友：“我们正在骚乱现场上方，左面机组，等他们走到城郊，然后低飞过去，向他们发出警告。”

　　叛乱的天顶星人发现了头顶上方的变形战斗机，战斗机从空中下降时，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阵密集扫射。瑞克和他的战斗队翻滚着避开了，自动火炮和加特林机枪的弹雨打乱了飞行编队。

　　威吓战术，瑞克懂得这一套，驾驶着骷髅一号向反方向飞去，然后转弯抹角地低飞，绕过城市外围的地形。

　　“左翼僚机，立即干掉为首的那名巨人！”

　　左翼队友出击时，瑞克控制战斗机作了一个翻滚，战斗机变形为守护者模式．然后突然俯冲向天顶星人的体型控制舱护送队。天顶星人接连不断地开火，瑞克看出他们内心的恐慌。这里的公路弯路很多，拖车险象环生。

　　拖车上一名持枪的天顶星人开了最后一枪，随即便被变形为铁甲金刚的僚机送上西天。弯弯拐拐的公路把拖车驾驶员弄得心急火燎，几乎把不住方向，瑞克看到拖车一个急刹车转了个“S”形急弯，在离心力作用下，汽车的一侧抬离路面，随后又重重摔落下来。这时，几名微缩化的天顶星人决定放弃抵抗。

　　其余的变形战斗机已经变形为铁甲金刚，镇压住停下来的护送队。

　　瑞克降落到地面，驾驶着铁甲金刚向前冲去，铁甲金刚的金属右手紧握链式机炮，指着拖车上的巨人。一名天顶星人已经被击毙在路上，其他的人开始遵照瑞克的命令，纷纷扔下武器。

　　“不许动，否则将被消灭！”瑞克用扩音器对他们喊话。铁甲金刚们展开战斗队形。“反抗没有用，你们完全被包围了，你们肯定知道，你们的行为是地球人的准则严厉禁止的，你们要为此受到惩罚。”瑞克把战斗机朝前移动，“现在，把这个史前文化体型控制舱送回堡垒。”

　　距此一百英里之外的东北方刚下过一场大雪、厚厚的积雪掩盖了饱受战争躁躏的土地。在此地着陆的凯龙的飞船几乎用光了所有史前文化能量设备。只有史前文化的能量，才能驱动战舰的反射引擎，舰船才能够从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里脱身。

　　天顶星人的战斗囊孤零零地停在雪地上，像是一枚枚被母亲抛弃而得不到孵化的蛋。天顶星逃亡者们逃离微缩人的城市和工厂，他们驾着偷来的运输机和拖船，络绎不绝来到这里。庞大的天顶星废舰俯视着这一片原野，尖形的船头好像一把利刃，深深插入冰凉的土地中。来自异星的三瓣花簇拥着战舰，这些在寒风中绽放的生命之花给这片永久冻土带来了勃勃生机。

　　凯龙从四散坠落在北部荒原上的天顶星飞船上尽量搜集武器与补给，一路所见，到处都是三瓣花。他对因维德生命之花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大为惊异。借着飞船的史前文化驱动器解体时散逸的能量，因维德之花的种子四敞开来，生根发芽，四处盛开。

　　在飞船指挥中心里，他收到的情报说偷取体型控制舱的计划已经失败。

　　“一群白痴！”他痛骂助手格雷尔，后者正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阿卓妮娅坐在指挥椅上，翘着二郎腿，一脸幸灾乐祸的神情。“你的狗屁计划又失败了！”

　　格雷尔眉头紧锁，“我很抱歉，大人，但是我们的密探在破坏敌人的通信中心时失手了，而且对方的变形战斗机……”

　　“够了！”凯龙恼怒地打断他的话，举起他的拳头，“我们的战士甚至不能自保！’

　　“但是，先生，如果你听从…”格雷尔不知趣，还准备说下去，但一开口就后悔了。这个计划是阿卓妮娅制定的，又不是他。但是凯尼责怪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用说现在他们的关系如此暖昧……特别是他的司令官再次服用干枯的因维德花瓣以来，要指责阿卓妮娅更是没指望。好像这还不够倒霉似的，如今，战士们器都看到了洛波特工厂卫星出现在地球的上空，这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微缩人不知何故竟然打败了雷诺！

　　“闭嘴，格雷尔！”阿卓观娅怒不可遏，“在你的指挥下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1！”

　　“好吧，我可不会……”

　　“不要打断我的话。”她两臂交叉，转身背时着他。

　　凯龙也在一旁嘲笑他，尽管格雷尔拼命控制，但他们仍感到胸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烧。过去两年里，他和他的部队不得不同一名女性生活在一起已经够倒霉的了，现在还要遭受这番奇耻大辱……

　　“你本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个体型控制舱搞到手。”阿卓妮蛳还不依不绕，他终于爆发了，侧过身子，眼露凶光。

　　“说来全是我的错，实际上是你……”

　　“够了！”阿卓妮娅刺耳地尖叫一声，猛地站起来，歇斯底里地大吼，“我不想听你的任何解释！”

　　凯龙走到他们之间，他的怒火和吼声比另外两人加在一起还要大，“给我闭嘴，阿卓妮娅！还有格雷尔，绐我听着，明白吗？工厂卫星出现在这里，意思是什么不需要我告诉你们——统治者最后的希望就落在我们肩上，我们就是统冶者的最后希望！”

　　“先生，我在听。”格雷尔终于萎顿下来。

　　凯龙咆哮着，唾沫四溅，拳头在格雷尔眼前晃来晃去，“真是太好了……我的名誉就要毁于一旦，我需要那个体型控制舱挽回颜色面，如果我得不到它……我饶不了你！现在，给我滚出去！”

　　格雷尔板着面孔，无言以对，像一条挨了揍的丧家犬，失魂落魄地走了出去。

　　他离开房问后，阿卓妮娅走到凯龙旁边，极富挑逗性地将全身都挤压在他身上，声音里充满卖弄和引诱。

　　“实话告诉我，凯龙，你真的认为他能得手吗？’

　　“为他着想，希望如此。”凯龙咬紧牙关说道，好像没看到阿卓妮娅已经贴到了自己身上，她冒险把手放到他肩上。

　　“你知道如何控制你的部队，凯龙。”她盯着他的耳朵媚声说。

　　他推开她，用的力量恰到好处，明确表示出他是认真的。他不想看到她那副受伤害的样子，他敢肯定阿卓妮娅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他无法否认这种令人嗣惑的诱惑力，在他们背井离乡、同病相怜的时候，他们新奇地发现了肉体的快感。但是应该让她明白，做那种事情得看时间和地点，战争和胜利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没有哪个天项星人比他更有权接受肉欲的馈赠，但作为指挥官，他必须全身心为部队效力，就像他的部队应该对他尽忠效死一样。他已经发誓要将那些从微缩人那里逃亡过来的战士恢复原型，这件事一定要办成，无论有没有格雷尔，都一样，必须办成。阿卓妮娅也是一样，必须退居其次。

　　“眼下，听着，”他信赖地对她说，“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告诉格雷尔，但是我准备告诉你……我要亲自出马去夺取体型控制舱，我不能指望他。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在我离开的时候指挥队伍。”

　　他说完转身走了，没再多余的话，也没觉察到阿卓妮娅脸上露出的微笑。

　　阿卓妮娅心里把玩着凯龙不在时指挥他的部队的滋味。“总算有点意思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出了声。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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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的学者认为，儿童无意识中重复着父母的生活。从这种角度研究洛波特统治者和他们的“孩子”——天顶星人，我们便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大发现：洛波特统治音明显也缺乏情感。

　　天顶星人热衷战争，他们其实是借助这种手段以获取个性，战争是他们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手段……我们由此对佐尔的情况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他为统治者效力，却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统治者的一员。史前文化对他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

　　                                    ——杰祖士博士，《外星人心理学》





　　体型控制舱被送回新底特律，安放在原位——一个四根柱子支撑的仓库，结构与帐篷相似。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有地球人，还有大小型天顶星人。

　　瑞克指挥起重机移动控制舱，骷髅中队其余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铁甲金刚里，在布历泰堡的警戒线外围巡逻。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显而易见。

　　“对……过来点，稍微一点儿就行。”瑞克通知操作技师。

　　“好，好的……就这样……”

　　体型控制舱的圆形基座滑进支架的杯体内。这时，一辆黑色跑车在剌耳的刹车中停在旁边。瑞克向肩后瞥了一眼，发现明美坐在车上的乘客位置上。

　　新底特律市长欧文·哈丁是一位身材强壮的男人，满头浓密的白发，留着海象般的胡须。他坐在后座上。他是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退伍军人，也在SDF－1上服过役，早就认识瑞克。他艰难地从车里爬出来，问事情是否进展顺利，他能够做点什么。明美已经被人们认再来了，两名警察走过来要围观者不要挤在汽车周围。

　　瑞克给市长敬了个礼，指了指体型控制舱：“我需要你的人好好保护这台设备。”

　　“我做不到，中校。”市长断然道，“你自己也看到了，这里许多人都是天顶星人。保护它是军队的事。我们的麻顺已经够多的了，我不能再让我的警察也卷进去。直说吧，中校，咱们都知道这台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瑞克晃晃脑袋，把长长的头发从眼前甩开，挺了挺肩膀，尽力不去考虑明美就在十五英尺之外这个事实，“所以我才需要你的支持，先生。只需要坚持到我的上司派遣适宜的部队来守护它，我们不能够让体型控制舱落到敌人手里。”

　　周围的人听了这句话很不乐意，不等瑞克说完，他们就急着表明他们的观点：

　　“你在说什么，中校，难道我们都是小偷？！”有人嚷道。

　　“谁又是‘敌人’，飞行小子？”另一个人毫不客气地问。

　　市长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你看看，我面临的是什么？”

　　“你看，”瑞克再一次强调，“我知道你并不想让这里出乱子，我只希望你能配合一下……”

　　“我负不起这个责。”

　　“这也是保护他们。”瑞克指着人群说，“我们都必须遵守议会的……”

　　“一说出这句话，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熟恶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瑞克转过身，见林凯从车边朝他走过来。

　　“军队的事，林凯，不要插手！”瑞克严厉地警告他，这种被动局面下，最怕的就是林凯这种火爆脾气。

　　“这并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林凯开始对瑞克和人群高谈阔论，“它关系到每个人，中校。这件事有关天顶星人的权利，任何时候他们都有恢复身体原形的权利。”

　　瑞克对这种观点很是怀疑。当然，为何不让他们全部都恢复原形，特别是现在，在他们再次渴望战争的时候，而眼下就有他们最好的靶子，仅仅只有他们体形的十分之一那么点儿大。

　　“你简直一派胡言！林凯。”

　　‘要是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那你简直太蠢了，比我原来想的还蠢。我确信这个城市的许多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对不对？”

　　周围的情况瑞克根本不用看，林凯的话在四面激起一片喝彩声，微缩的天顶星人挥舞着拳头，巨人们则纷纷发出咆哮声表示支持。

　　此情此景不由得使瑞克想起以前林凯和明美在石头城演出的火爆场面．还有麦克斯评价林凯的话：他是一位假和平主义者。明美，他想起了明美，眼角朝她一瞥，看到是那双蓝眼睛里的提醒。唉，明美怎么跟这种人是亲戚……

　　“好吧，那你……”林凯正想说什幺，见瑞克走神了。林凯跟随他的目光，想看清楚他现在在想什么……难道他还爱着明美不成，林凯暗想，

　　瑞克听到林凯哼了一声，对人群说：

　　“他们夺走你们的权力，非法使用史前文化体形控制舱，这是迈向全面军事管制的第一步！要说军事管制，远在你们来到地球之前就已经受够了。这个控制舱应该由这个城市的人民来掌握。”

　　一位巨人跺了跺脚．四周一片震动。

　　“现在你最好听我们的！”他一声怒吼。

　　“这是我们的城市，不是军队的！”一位人类女性的声音道。

　　瑞克有点吃惊。难道这里有什么反抗情绪的疫病在传染不成？

　　另一位天顾星巨人嘲笑道，“干嘛不趁你还有力气，早点爬进你的小飞机里，马上从这里消失！”

　　“听我说！”瑞克恳求道，人群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希望确保这台机器不落到那些想用它对付你们的人手里，危及整个城市的安全。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对？”

　　“我对你的谎言感到恶心，亨特！”林凯激愤地说。

　　“揍他！”人群中有人喊。

　　“我们忍无可忍！”

　　市长把瑞克拉到边上，眼睛提防着空中扔来的瓶子和石块。“他们来真的了！”他胆战心惊地说。

　　“我听够了！”瑞克也对人群大吼起来，“这是军队物品！我受命保征它的安全，我一定会保征它的安全！”

　　“咱们走着瞧！”一名巨人威胁道。

　　瑞克向部下发出信号，两辆铁甲金刚架起加特林机关枪，走上前来。

　　人群齐齐倒吸一口气，议论声却依然不断。

　　林凯继续煽风点火，尽力领导众人齐呼口号：“马上滚开！马上滚开！”他大高吼着，手臂挥舞加强效果。

　　人群响应他的口号，呼喊起来，毫不退让。

　　“中校，求求你，”市长对瑞克说，“你快走吧。”

　　瑞克瞳孔收缩，狠狠瞪了林凯一眼，他还瞄见了愤怒的人群和巨塔般的天顶星人。如果铁甲金刚们开火，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不开火……也许他们只是想让控制舱留在这儿……

　　看来取胜无望！瑞克痛苦地朝明美刚才站的方向看了一眼，扭身拂袖而去。

　　凯龙收到了新底特律的变节者的情报，他喜不自禁。

　　现在，他站在两列纵队的前面，十二名他最精锐的部下组成了这支队伍，他们同他一样，都穿着天顶星人的动力装甲。

　　“听着，”他指示他们，“我们是最后的真正的天顶星人！我们必须得到体型控制舱！不惜一切代价！”

　　他发动动力装甲的推进器，升空而起，他的突击精英们也相继飞上天空。

　　瑞克留下两名下士驾驶变形战机守护体形控制舱，自己和其余队员回到新麦克罗斯。

　　骷髅一号的僚机飞行员比尔·威利出现在瑞克的战术网上。

　　“说吧，威利我听着呢”瑞克告诉他

　　“只是有点烦，长官。控制舱那么大的威力，让它留在那儿……嚼，算了……”

　　“尽管说，威利。告诉你了，我听着呢。”

　　“好吧……我真不喜欢看到一群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仅仅因为有些不负责任的人惹事生非。”

　　林凯冒火的眼睛从瑞克的记忆里闪过：很久以前发生在小白尼餐馆里的那场争斗，林凯的和平主义演说，他的火爆脾气……

　　“是的，我也一样。”瑞克冷冷地说。

　　市长哈丁也在忧心忡忡。两名亨特的铁甲金刚和一支新底特律民防部队的角斗士机甲一起监督着体型控制舱的转运。他们把控制舱从布历泰堡运到新的存放地点。这个地方设在城市展览中心里。展览中心是一座大型综合建筑，有杂耍大篷、剧院。风格是好莱坞大杂烩式的：这里一座宝塔形多层建筑，那里又是一座中美洲神庙。

　　“安全方面呢？有把握吗？”市民大声问。

　　林凯和明美跟着他一起进入展览中心巨大的圆形大厅，观看运送过程。

　　“是什么让你放心不下，市长先生？”明美问他，希望哈丁改变主意，把瑞克和他的队伍召回来。

　　市长摩学着胡子，“说实话，我在想，体型控制舱放到这里，一旦我们遭到攻击会有什么后果……但愿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遭到谁的攻击？”林凯尖刻地问，“战争已经结束了。”

　　“照亨特中饺的看法，战争并没有结束。”哈丁耸耸肩，“那么多天顶星人不满意，离开了城市，在城外安营扎寨……”

　　林凯做了个不以为然的手势，“忘了它吧，那些说法不过是些幌子。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相信我们需要他们的保护。这里还有许多安分守己爱好和平的天顶星人。如果形势变糟的话，他们会帮助我们的。”

　　“但愿你是对的。”

　　“不用担心。这件事我们做得对，人民会感谢我们的。说实话，这个控制舱本来就属于天顶星人，那才是事实。”

　　市长清了清嗓子。

　　林凯说：“相信我吧。”

　　可是无论如何，哈丁仍然心存疑虑。

　　林凯注意到明美神不守舍，心神不定，她的脸色非常难看。

　　市长坚持要带他们游览一下展览中心的新剧院，借这个机会，林凯决定改变下方案。

　　“我有个主意，”林凯对他们两人说，语气轻快，“咱们来一场音乐会怎么样，推动新底特律市的地球人与天顶星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如何？”

　　哈丁立刻来了劲头，兴奋地表示：“哦，太好了！我是说，如果明美答应出席的话……时间这么紧，不知……”

　　“她会答应的。”林凯马上接上话头，尽管明美并没有表态。

　　“全城都会沸腾起来。”哈丁领他们下到剧院的走廊里，走廊末端正对着大舞台。“这里可以容纳三千名观众，再看看我们的照明系统。”他双手放在嘴上，做成喇叭状，对着剧院楼厅喊：“波普斯！升起大幕，打开灯光！”

　　一位老年人的声音回答：“没问题，市长先生。”

　　大幕慢慢升了起来。林凯趁机转身对明美低声说道：“你今天怎么回事，明美？和市长过不去。”

　　“我只是不想唱。”她坚决地说。

　　株凯提高嗓门，“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保存史前文化的体形控制舱不安全，还有，你对亨特中校的所作所为更让人不舒服。”她看都没看他一眼，“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他救过我的命。”

　　林凯皮笑肉不笑：“听你说来似乎还不仅仅是朋友，明美。不过你别紧张。首先，我们没有任何危险。其次，没有伤害到你的飞行员一丁点儿，只是让他放机灵点。”

　　明美咬着才没出声。

　　“灯光来了，市长先生！”那位老资格的舞台管理员喊道。

　　两束强光的光斑汇聚到舞台中心，哈丁市长对明美骄做地说：“效果如何？”

　　林凯把他最迷人的笑容挂在脸上，“我认为这个地方棒极了，先生。”

　　市长一脸得意，“谢谢夸奖……”

　　正在这时，一声巨响撼动整个剧院。第二声、第三声巨响接踵而至。爆炸之猛烈，三人在走廊上震得左摇右晃。

　　“怎么回事……”

　　“快！出去！”林凯大喊。

　　明美的音乐会当然会在新底特律引起轰动，不过凯龙已经抢先一步垄断了票房，这是林凯万万没有料到的。

　　瑞克一返回新麦克罗斯就接到命令，要他到SDF－1上格罗弗将军那里汇报。在一个陈设简单的房间里，他找到了格罗弗将军，还有艾克西多、丽莎、克劳蒂娅、麦克斯、米莉娅，适有著名的黄金三人组：珊米、维妮莎、琪姆。众人团团围坐在一张圆桌旁。瑞克直接向格罗弗作了报告。简要介绍了发生在新底特律的事。

　　格罗弗听了以后显得很悲观，过了一会儿他告诉瑞克，“我要称赞你，你作出了确的判断，队长。”他指着桌旁让瑞克坐下，“你也听听这个。艾克西多……”他说着，坐回位子听艾克西多讲话。

　　这位高深莫测的天顶星人偏着头，严肃地说：“我已经完成了史前文化与天顶星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我的种族……”艾克西多脸色有点发白，“我的种族是洛波特统治者应用生物基因工程生产出来的，他们制造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战斗。史前文化，泰诺星科学家佐尔的发现，被用于早期的克隆处理技术并且用来放大我们的身体结构。”

　　米莉娅紧张地说：“你是说统治者制造我们？不可能这样，艾克曲多。我们我小时候的记忆，我的教养过程，我的训练练……”

　　艾克西多痛苦地闭上双眼，摇摇头，难过地说：“灌输思想，植入记忆……统治者们聪明地设置我们，植入种族化、个性化的记忆。但是他们忽略了更重要的东西……

　　格罗弗清了清嗓子，“艾克西多，我能说几句吗？”

　　艾克西多点点头，格罗弗对大家说：“那些你们称之为洛波特统治者的人对他们先进强大的文明极端骄傲，超空间驱动器和先进武器已经成为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但发现史前文化以及洛波特技术之后不久，他们梦想统一银河帝国，而且，他们还决定建立一支保护他们利益的警察部队，那就是天顶星人。”

　　圆桌旁一片寂静。

　　“几百年来，”将军接着说，他的目光盯着米莉娅和艾克西多，“你们保护洛波特统治者的安全，并按照设定的程序执行这项任务，但这位科学家，佐尔，聪明绝顶的天才，他设计并建设了这艘太空堡垒。他秘密破坏着泰诺星人的统治——正是由于他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泰诺星人的统治才得以实现。据信，他把他的秘密隐藏在这艘船内的某个地方，想让它脱离统治者们的控制。

　　“你们，艾克西多、米莉娅、布历泰，还有你们的上司多尔扎，以至于凯龙，你们受命追回这艘船，不惜一切代价。因为没有佐尔的秘密，洛波特统治者们就不能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没有史前文化，他们就会失败。可以确切地说，结局会和他们的巨人战士种族的消亡一样。面临情感冲击时．天顶星人极端脆弱。从这一点可以肯定，泰诺星人，那个变态的天才种族内心中没有爱。他们也会与天顶星人一样，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败。”

　　艾克西多抬起头，警告说：“不要低估他们，将军。”他被格罗弗的概述利评论打动了，但是将军的话指的似乎是结局，而事实才刚刚开头，“我们天顶星人不再威胁你们的安全，这一点不假。但是相信我下面说的话：统治者们还在，他们不会歇手，除非史前文化矩阵回到他们手里。当他们兵临城下的对候，地球将立即处于消亡的边缘。不要误导你们自己，误以为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格罗弗静静地思索着这些话，“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地球上的人…他们是史前文化吗？”米莉娅问，她望着麦克斯，满是关怀之情。他们有黛娜，如何解释黛挪！

　　格罗弗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米莉娅。但是答案是否定的，你看，我们回到数百万年以前。天顶星人……”

　　“但是你如何解释我们的遗传结构几乎相同这一问题？”麦克斯也想知道这一点。

　　艾克西多这样解秆：“几乎相同，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我们的遗传材料是克降自统治者他们自身，毕竟，他们是，唔……像你们一样的微缩人。应该在统治者那里寻找相似点。斯特林上尉，而表示在天顶星人身上寻找。”

　　麦克斯困惑地摇摇头“我不明白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

　　“确实无关，不会影响我们的。”米莉娅说，把手伸给麦克斯。

　　“这么说来，”丽莎指出，“地球上的人和泰诺星球上的人有共同的祖先。”

　　“这种事我现在是再也不会相信了，”艾克西多说，“恐怕纯粹是巧合。”

　　瑞克的眉毛抬了起来，“一个巧合！？但是艾克西多，可能的机会不到……”

　　“可能性太小了。”丽莎接过他的话。

　　格罗弗哼了两声：“他们与我们同时共存的机会又有多少呢？……这个可能性许许更小。”

　　“所以说，虽然天顶星人与地球人的种族相似，但我们并不一样。我的种族，天顶星人，是史前文化造就的产物，是生物遗传工程设计的克隆人，是除了战斗欲望之外一无所有的种族。我们只是我们创造者们的玩具，毁灭的玩具。”艾克西多下了个沉重的结论。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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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漫步在一幢美丽的、感觉亲切的房子里，它就坐落在街道边，我想着，也许在这幢房子里，有一条通往瑞克（他已经驾机离去）的捷径。屋子里满是上个世纪的古董，我四周转着，抚摸每一样东西。我想起了瑞克，想找到一条出去的路。可是我找不到！打开一扇又一扇门，然而出现在眼前的还是门，门，更多更多的门！……我醒过来，久久回不过神来。好长时间没这么害怕过了，梦里比现实更令人惊恐。

　　                                        ——摘自林明美的日记





　　林凯、明美和哈丁市长及时冲到剧院的主入口处，看到凯龙的袭击部队正在降落。

　　他们就像来自地狱的肆虐的暴风雪袭击了这座城市，天顶星人个个穿着动力装甲，就像深海潜水员，或者古罗马角斗士。民防部队冲上街道，向降落的敌人倾泻导弹和超铀弹。一部亚瑟王神剑MK6机甲中了敌人两发炮弹。被炸倒在地，但它的滑膛炮继续发出炽热的火焰，仍然坚持着从沿街店面后的一个炮孔里向外不断开火。附近，一位角斗士机甲枪法不错，已经用短剑式导弹打掉两个敌方袭击者，这种短剑式导弹是从战斗机甲的鼓形导弹腔中发射的，可惜它最终也被击倒了，一名几乎同角斗士一样高的敏捷的天顶星人把它掀翻在地，又把它抡起来，重重碰在剧院大门前，角斗士重重落下来，几乎散了架，零件飞得到处都是，身体某个部位不断闪着火花，导弹从它破碎的鼓形导弹腔中滑落在地。

　　林凯和其他人一起紧紧蜷缩在剧院门口，又惊又怕，哆嗦成一团，破碎的伯斗士机甲中传来阵阵呼救声。

　　“我们最担心的事成了现实！”哈丁喃喃地说。

　　明美紧紧抓住林凯的胳臂，眼睛死死闭着，张得大大的嘴发出无声的惊叫。

　　凯龙的队伍没有什么嗜好，只有毁灭！他们已经有两年时间没干这种事了。孤立无援的两年，就是为了等待时机，要微缩人赔偿他们不得不忍受的痛苦的煎熬。如今，所有压抑的怒火在疯狂冲击中释放出来，在新底特律肆虐屠戳。

　　每样东西都成了靶子，人类或是人类化了的天顶星人，没有人幸免。

　　“战斗到最后一划！”凯龙狂呼大喊，“找到那个体型转换控制舱！不惜一切代价！”

　　地球的武装力量仍然没有屈服，勇气这个词是专门为今天而造，虽然只有很少人活着看到战斗结束，讴歌那些英勇的战死者。

　　一个角斗士与一名天顶星战士扭打在一起，它的大炮已经耗尽弹药，它一个左钩拳击向天顶星人，倒下的天顶星人头顶的机炮开火了。一声爆炸，角斗士被炸成碎片。

　　一名凯龙的精兵在一个停车场边停了下来，把汽车和蜷缩成一堆的人群一鼓脑儿烧成灰烬。

　　“发现强反射活性。”凯龙兴奋地喊道，他的装甲上的显示器一闪一闪。定位器帮他找到了体型转换控制舱，就在展览大厅里，“所有部队向我指示的方位集中！”

　　明美和林凯挤成一团，躲藏在剧院入口的壁橱里，窥视着敌人的队伍冲向大厅，他们的铁蹄重重踏在地面上，街道一阵瑟瑟发抖。

　　我做了什么？林凯问自己，他已经吓得有点六神无主了。

　　大厅里面，太空堡垒防御军的留守战士收到消息，第一层防御已经被摧毁，敌人正在逼近，一名铁甲金刚举起链式机地瞄准大门角落一扇厚厚的钢门，外面天顶星人砸门的声音震耳欲聋，留守在里面的一组三名角斗士已经做好准备迎敌。

　　哈丁市长离开林凯和明美，冲到建筑物的地下室。他和一名倒霉的工作人员从里面可以看到夫厅和体型转换控制舱。门忽然炸开，凯龙的部队冲了进来，现在，在他们之间，只隔着一层钢化玻璃。

　　一名角斗士冲上前去，与一名天顶星人交火，交战中，它把机关枪子弹全射到敌人脸上，可惜在敌人的动力装甲面前无济于事。凯龙的士兵抓住角斗士的机甲面盘，将它倒提起来，然后把这个苦命的机器狠狠撞向建筑物的钢筋辊凝土墙。

第二个角斗士的结局同前一位相似，一次又一次，它在近战中取得了优势……最后，一名天顶星人在它背后悄无声息地钻出来，实实在在地给了它一炮，角斗士的身体豫炸得飞了起来，穿过地下窒的门，落下来时已经浑身节节碎裂，从头到胯部，炸开的上半身如同一朵绽开的花朵。

　　与此同时，铁甲金刚也朝铜墙壁铁壁也似的天顶星人射空了它的加特林机枪子弹。驾驶员看到角斗士遭到致命一击时，他驾驶着铁甲金刚冲了过去，抡大锤一样高高举起自动机炮，不料腹部挨了击，动弹不得。

　　“完了！”市长绝望地说，对这场杀戳不忍再看，“体型控制舱是无法保住了！”

　　“无论在人类中间生活多久，天顶星人始终是一个充满战争欲望的种族。”艾克西多在会后这样对将军说。他、格罗弗和克劳蒂娅正走在一块儿，从简报室来到堡垒巨大的供应货舱里。

　　“可是你的许多同胞已经在地球上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艾克西多。”格罗弗不以为然，“你对自己不必如此苛刻。”

　　“将军的话没错，”克劳蒂娅在旁边说，“只要有和平的可能，你们大多数人也同样赞成和平。”

　　“我同意许多天顶星人是这样想的。”艾克西多知道他们是想让他好过一点，他没有被说动。这不是一个怎么想的问题，这是事实：天顶星人是战士。艾克西多有时也怀疑，人类是不是过于感情用事了，“我担心的是那些仍然一心想战斗的天顶星人。我想你能理解，将军。”

　　“是的。”格罗弗把烟斗举到嘴边，对这场讨论的发展方向有点吃不准。

　　“有个问题真是奇怪呀，无论一种文明发达到什么程度，都永远无法解决侵略和战争的问题。”

　　“太对了，我的老朋友。”

　　“这对人类同样适用。”艾克西多继续说，“实际上，在第四象限，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种族反对战争。”

　　“真是可悲呀。”

　　传出一阵通信提示音，将军掏出一个手持通话机。对着话筒咕咕哝哝，说着“是”或者“不”，他的鼻孔张得大大的。简短通话之后，他啪的一声收起话机，急急忙忙对克劳蒂娅说：“立即找到亨特！”

　　克劳蒂娅稍微走在他后面，没听清发生了什么事，上前问道：“什么？”

　　“天顶星人袭击新底特律！”

　　“毁灭的玩具！”瑞克对丽莎道，“他是这幺说自已的，对吗？”

　　两人站往SDF－1一个敞开的隔舱里，在波咒粼粼的格罗弗湖面上方二十英尺的地方，一眼望去，湖面映衬着落日橙色、粉红色的天空。

　　“战斗遗传工程……真是悲哀之极。”

　　“要我说，听起来很像咱们自己。”丽莎说。

　　瑞克皱皱眉头，不同意。

　　“我们不也经常发动战争吗？”她问他。

　　“那样比不合理，丽莎。”

　　“我并不是想要……只是打个比方。”

　　“哦，是吗？”

　　“瑞克！丽莎！”

　　两人转过身，见克劳蒂娅大步流星朝他们走过来。

　　“太好了，一下子把你们两位都找到了。”她有点喘不过气，“天顶星人的军队袭击了新底特律！”

　　瑞克吃惊地张大了眼：“军队？什么意思？谁？不满者？”

　　克劳蒂娅摇摇头：“还不知道。他们的通信信号十分钟之前消失了，但我们的一艘侦察船发现了战斗现场。看上去是一次有组织的攻击。至少有十几个带着动力装甲的天顶星人。”

　　丽莎见瑞克脸色发青，他紧握拳头，大声咒骂。

　　“瑞克，不是你的错！”她赶紧说，想抓住他。但他已经跑出了舱门。

　　“谁？”丽莎问克劳蒂娅，“会是谁？”

　　麦克罗斯的援军到达现场时已经太晚了。瑞克在骷髅一号战斗机里，鹰一般的眼睛扫视战场，对破坏后果作了初步判断。到处都在着火，浓烟四起，好几个街区彻底毁了。新底特律中央大街被炸得坑坑洼洼，民防部队的机甲在街道上冒着黑烟，救援人员正拼命抢救埋在瓦砾中的人员。展览大厅周围一带已经无法辨认。主体建筑只剩下堆碎石。

　　瑞克感到深深的自责。

　　保护史前文化体型控制舱是他的任务，他曾对自己这样说过，但是他被林凯和那些易受蛊惑的天顶星人左右了。

　　在他的飞机下方，起重机和推土机正努力推拉着受伤的亚瑟王神剑MK6机甲，机械人的双管大炮已经在爆裂中脱离了躯干。另一个地分，街道的十字路口处，角斗士报废的身躯正被拖走，看上去它就像是被利斧从中间劈开了似的。

　　瑞克虽然自责，但也意识到这种规模的破坏责任不在他。几周以前，同等级别的袭击破坏事件在新波特兰也发生过。那次，叛变的天顶星人冲进一座兵工厂，抢走了三个战斗囊，然后肆意发起恐怖行动。但是那只是起孤立事件，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些街头斗殴，比如最近麦克罗斯街上的斗殴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这里，二十四小时之内已经连续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的袭击事件。

　　目击此次攻击的侦察机驾驶员说，他们没有看到战斗囊，只有动力装甲。端克心想，两年前，在地球重建工作中，坠落在地球上的战斗舰船上的武器已经被拆除了，但是，也有可能一伙灭顶星巨人碰巧在某一艘飞船上找到了动力装甲……但是他们想用体型控制舱来做什么？争取独立？此外，对新底特律的袭击组织得很周密，完全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突击，不是那种艾克西多所担心的洛波特统治者为天顶星人预先设计的好战程序死灰复燃而做出的毫无目的、任意的暴行。

　　瑞克又想越起天顶星人对麦克罗斯的袭击，当时麦克罗斯城还坐落在SDF－1的腹下。他俯视着新底特律，开始感觉到这些袭击似曾相似，似乎打上了某个人的烙印，某个按说早已死掉的人，一个令天顶星人畏惧的人……

　　瑞克降低了变形战斗机，想找一段平整的街面降落，以便近距离察看。

　　林凯和明美这时正准备逃离这个城市。林凯的黑色运动跑车停在剧院的入口，在袭击中奇迎般幸免于难。林凯坐在方向盘后面，扭动点火钥匙，诅咒着发动不起来的汽车。外面堆积着亚瑟王神剑机甲毫无牛命的躯体，保持着死去时四肢伸展的姿势，拦住了剧院的正门出口。

　　“废物！”林凯对着车狂叫，把油门踏板跃到了底。

　　“快，林凯！’’明美在街上等得着急，“他们可能就要回来了！”

　　“我正在想办法！”他气愤地回答。

　　明美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来来回回走着，像热锅上的蚂蚁，心里充满恐惧和痛苦。同瑞克一样，面对惨剧，她也在深探地自责。我本来应该阻止林凯，这里就什么事都不会有！我怎么会让他那样对待瑞克？如果瑞克看我那一眼的时候，我帮他一把……

　　跑车引擎点着了火，林凯一阵欢呼。

　　“明美，上车！我们走！”她的思路忽然被打断，吓了一跳。

　　没得到回应的林凯又加重语气减了一声，“明美！”

　　她缓缓转过身来，毫不匆忙，眼里充满厌恶。她拉住汽车后门的把手，打开门。

　　瑞克发现了她。

　　他把变形战斗机变形为守护者模式，停在林凯的跑车后面几个街区的街面上。

　　林凯加大发动机转速，全副精力都放在车上，没有注意到铁甲金刚的降落，但明美从后视镜哩看见了它，从座位上扭转身去。

　　她拼住川乎吸：“林凯，请不要开车，是瑞克！“

　　骷髅一号着陆了，尾部翘向空中，像一只机器鸟啄食地上的虫子。瑞克弹开驾驶舱的顶盖，从座舱里爬了出来。

　　林凯说：“不要开车？咱们早就该走，现在都嫌太晚了！”他加大油门，冲了出去。

　　瑞克跑了几步想追上他们，明美从他的口型中看出，瑞克在喊她的名字，请他们停下来。

　　“回头吧，明美！”林凯在前座对她大喊，“太晚了！”

　　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再见！”她对着渐渐远离的那个小小的身影轻轻地说。太晚了！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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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顶星人不是劣等生物，不应该把他们当二等公民对待。他们应该享受我们一样的权利：生活，自由和快乐！没有人能断言他们中绝对不会有人有犯罪或者其他邪恶企图，但是至少我们不能压抑他们表现自己的权利，我们拒绝法西斯法律！

　　                                    ——摘自林凯的反战言论小册子





　　“靠右排好！”凯龙的一名突击队员吼道，巨手挥舞打着手势。

　　这张巨人的愤怒脸孔下方四十英尺处，一名微缩化的天顶星人，最近刚刚“金盆洗手”，脱离地球人的生活，他现在有点犹豫，重新加入凯龙的队伍是否是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经过长途跋涉才从新底特律城来到这片冰雪覆盖的荒原。如今，冰冷的空气中却似乎充满敌意……

　　忽然间，那个大喊大叫的突击队员笑了，继而拍着腿大笑起来。其他突击队员也笑了，笑声在排成一列的微缩天顶星人中传了开去。

　　“微缩人经常这么说，对不对？”这名突击队员问他身旁体型较小的伙伴说，…行人靠右’，‘不准停车’，‘禁止吸烟’……咱们天顶晕战士是不是也该从微缩人那儿学点儿什么，对不对？从现在开始，做事情都要秩序，以和平的方式！”

　　“对，我们都是为了和平！”另一名突击队员一边说一边挥舞着他的激光枪。

第三名也在附和：“我们那么爱他们的家园，巴不得把它从他们那儿拿过来！”

　　巨人和缩微天顶星人全都笑了起来，人人七嘴八舌，谈笑风生。

　　队伍延伸的目的地是体型控制舱，控制舱放在凯龙的战舰上。缩微天顶星人一个接着一个扔掉缩微人的衣服，在体型转换箱里恢复巨大的原始体型。这是个冗长的过程，但是等在行列里的人谁都不介意。

　　凯龙最不介意。

　　他和阿卓妮娅坐在离转换箱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呷着高脚玻璃杯里他人兴裔的杖料，这种饮料是一名前微缩化天顶星人带来的。凯龙喜欢用麦秆儿吮吸，他的伴侣也举着她的玻璃杯，两人你来我往，格雷尔在旁边提心吊胆地观察着他们。

　　凯龙夺回体型控制舱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荒原，他准备好好地履行自己的诺言，要将愿意加入他的队伍的微缩化天顶星人的体型恢复原状。每天，等候变形的做缩化的天顶星男男女女的队列都在加长，凯龙也对取得的胜利狂欢不已。他已经命令那些在人类城市里的间谍散布消息，让人们知道到底是谁夺取了体型控制舱。

　　让他们知道凯龙已经回来了！

　　歇斯底里地狂笑声中，这名战争狂人向一位赤裸着身子的天顶星人举杯，这名天顶星人刚刚走出体型控制舱，他浑身再次亢满了力量。

　　“如今，我凯龙拥有体型控制舱，我将重建军队，把微缩人击成衙粉！这个该死的世界就等着瞧吧！”

　　他说着，在等候变形的队列前举起杯子，重重砸在甲板上，溅射起一阵玻璃碎片和液体的雨花。

　　阿卓妮娅心满意足地看着她的上司，露出了微笑，心里感到由衷的骄傲。她有一半爱上了他的颤狂，当然，对她来说，“爱”是一个艰涩难懂的词。

　　忽然间，凯龙的笑容消失了。他喉咙里发出一阵嘀咕声，站住了，然后在她面前来回度步，紧握拳头的以下背在背后。放在臀部位置，撑开了披在肩上的军用斗篷，露出猩红的制服。

　　“还不够，远远不够！”他求求回回加快了步子，眼里闪烁着逼人的凶光，“我们必须得到史前文化矩阵才行，那是佐尔的工厂。它一定还在那艘烂掉的太空堡垒里的某个地方，我们要去找到它！”

　　“但是，阁下，肯定微缩人……”阿卓妮娅开始说话。

　　“呸！”他打断她的话，“如果他们已经把矩阵拿到手，你认为他们还用得着花那么大力气守护这个体型控制舱吗？不！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发现。”

　　“不错，但是……”

　　凯见猛地拳砸在手心里，“我们要做早就该做的事情。我们要从他们那里搞到点东西，某种他们认为相当珍贵的玩意儿。然后，用它来跟他们交换太空堡垒，用微缩人的话说，让他们付……”他转向身问格雷尔，“那个词儿，格雷尔，怎么随来着？”

　　“‘赎金’，阁下，”答案迅速回答出来。

　　“‘赎金’，是的……”凯龙轻轻重复着。他向体型控制舱做了个手势，示意恪雷尔加速恢复微缩化天顶星人的体型。“我们将很快离开这里，但是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的微缩人朋友留下点惊喜……”

　　新底特律已经戒严，再次发生袭击事件的可能性很小，但体型控制舱被劫使许多天顶星居民戒心重重。他们中有些人相信这次袭击是地球军队搞的鬼，目的就是要夺走控制舱。经过重组后，民防部队的力量加强了，支援部队已经从新麦克罗斯飞来，在丽莎·海因斯的命令下在郊外建立了指挥部。

　　这次袭击是否来自荒原上的天顶星不满者，现在还没再得到确认。但是侦察机已经发现，城市北部确实存在一些基地，草草设在耸立在北部积雪地区的坠毁飞船残骸附近，一队变形战斗机在瑞克·亨特指挥下前往该地区，丽莎·海因斯在司令部指挥他们的行动。

　　她的监视屏没有哪个基地有活动迹象。但侦察机近距离搜索时，显示屏开始闪烁，敌方导弹正逼近变形战斗机群，丽莎急忙打开通讯网提醒他们。

　　“明白，指挥中心。敌方导弹处于攻击状态，机载电恼显示，距命中还有二十三秒。”瑞克的一名飞行员回答。

　　“快闪！”丽莎听见瑞克在网络另一端说。

　　丽莎观察着她的屏幕，导弹改变了追逐路线。

　　“它们还盯着你们，亨特队长。”

　　邻近监测站报告，“发现热寻的导弹。”

　　丽莎再次呼叫机群，“导弹启动生前文化推进器。”

　　“各部队，发射诱饵弹。”瑞克下令。

　　丽莎再次研究屏幕上的情况。导弹已经赶上机群，但是诱饵弹形成的雷达图像将它们引入了歧途。但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导弹业回来了，中校。”

　　“明白，中心。”瑞克回答，“我们的跟踪监视器已经盯上了它们。现在该看看我们这边儿的绝招了。”

　　骷髅一号带领战斗机群编队爬升，设法摆脱导弹群的追踪，爬升到顶点时突然调头，几乎与追来的导弹迎面相撞。此时除了蓝色天空以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变形战斗机的屏幕上已经看得见死亡的阴影。

　　“七秒命中。”瑞克的僚机飞行员报告。

　　“听我的命令，相向射击！”

　　战斗机群与死神迎面相遇之前一刹那，他们的导弹从发射管中激射而出，与追踪导弹撞个正着。一连串爆炸形成一个个火球，变形战斗机从火球中一穿而过，爆炸的炽焰几乎烧着他们，但最终冲了出去，现在，通往敌人基地的路线已经扫清。

　　他们眼前是一片辽阔贫瘠的荒原，地平线上，一艘坠毁飞船头下脚上，一眼望去便是高耸的尾部。进入目标区域时，瑞克命令战斗机变形为守护者模式，射出一串热寻的炸弹，宣布他们的到来。

　　天顶星战舰周边地区立即炸开了花。积雪和废弃零件被抛向空中，尘土飞扬之后，飞船四周出现了一个个新的弹坑，但是没有反抗火力，也没有任何活动迹象。瑞克希望侦察机能发现点什么。

　　过了一会儿，侦察机驾驶员报告，“扫描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

　　瑞克命令一半飞机降落，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进入废船内部。

　　船内也许有陷阱，他们推进得很慢，从一个船舱到另一个船舱，检查有没有定时装置或者红外线陷阱。

　　三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中央控制舱。这里堆满天顶星人的军火和其它补给品。但是依然找不到天顶星人。

　　“看来这里已经被废弃了。导弹一定是远程控制设备发射的。”瑞克道。

　　瑞克的僚机飞行员用他的铁甲金刚手臀指着武器库作了个手势，“看看这儿的东西，真够全的。”

　　瑞克看了。天顶星人反叛者居然如此阔气，舍得把这些东西全扔掉不要！真不敢想像他们舍不得扔、随身带走的装备有多么高极。

　　他驾着他的铁甲金刚向一只供应箱走去，扫开箱盖上的积尘，尔后，他看到个徽章，博图鲁军队的徽章。

　　凯龙的军队！

　　新底特律以西一千多英里的地方曾经是恐龙和美洲野牛的乐土，现在走在这里的奇特生物是这块土地此前从未见过的：一小队体形巨人的人形生物，还有鸵鸟似的战机。有时候这两者合为一体，巨人跨骑在鸵鸟形机器圆球形状的背上，双手紧握武器。队伍前头的军官级战斗囊里坐着凯龙，正通过战斗囊的圆形屏幕和阿卓妮娅、格雷尔视频通汛，脸上挂着恶毒的微笑。

　　“一切尽如我的预料，”他洋洋得意自夸自赞道，“那些微缩人真是太容易糊弄了。”

　　“战斗囊现在接近目标。”他的伴侣报告。

　　“没有任何抵抗迹象。”格雷尔说，“他们中计了！”

　　凯龙咯咯地笑着。

　　他拍打着战斗囊的控制台，就像马背上的牛仔拍马奔驰一样，催促它尽快前进。他们越过一道缓缓的山梁向城市进发，凯龙似乎听到了冲锋陷阵的巨人们战斗的呐喊声。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全球内战以来多次重建，名字变来变去，人们现在为了简便起见，干脆就叫它“城市”。十年前美国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的一个巨大的机库现在改装成了音乐厅，能容纳好几千地球人或者近百名天顶星巨人。今晚这里观众不多，但是明美的演出还是十分敬业。她对新底特律的袭击记忆犰新，非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使人类和天顶星人能够相处得更为融洽。

　　观众的情绪完全调动起来了有一阵子她的表演水平到了完美无暇的境界。一切与演出无关的事全都置之脑后，连她与林凯的事都遗忘了。这一路巡回演出中，两人没说上几句话，就是现在，他仍在舞台边对她怒目而视。

　　明美依然穿着在新底特律穿过的褶边裙，她刚唱完《爱过之后就分离》这支歌的前两节。就在这时，灾难发生了。

　　坐在距舞台最远的天顶星巨人最先注意到：某种节奏清晰的隐隐约约的隆隆机器声，像巨型机械压过路面，裂街道，又似乎远处的阵阵雷鸣。

　　不久，明美本人也留意到这种杂音，她中断了演唱。下面的观众们惊恐地附着机库顶棚，上面有什么东西……

　　建筑物晃动起来，人人夺路而逃，寻找出口，但已经晚了。顶棚纸一样被撕开，破口处大批战斗囊从天而降。好几个战斗囊穿墙而过，后面跟着天顶星突击队员，手持激光枪和自动机炮，一枪未发，大厅里已是呼天抢地，一片狼籍，到处是尖叫声、哭嚎声。

　　明美站在舞台中央，味得目瞪口呆，战斗囊近在咫尺，囊壳的金属外壳清清楚楚映照出她碧蓝的眼珠。她看到林凯站在她的旁边，但是腿却不听使唤，动弹不得。

　　“明美！”林凯厉声叫嘁，“是冲着我们来的！你赶快设法逃出去！”

　　一个外表与众不同的战斗囊停在舞台前面，机甲前部为红色，顶上架着一门大炮，还有两门转轮式机炮，像两把巨型手枪。

　　林凯正想领她冲出去．其中一门机炮砰的一声砸在舞台上。

　　明美觉得自己的腿几乎被强大的震动震得脱离身体，即便如此，她还是没从惊骇中清醒过来，只能任凭林凯把她拖起来，拉到舞台阶梯旁，下到乐队演奏的凹陷处，一群战斗囊逼了过来……

　　“喂，瞧这儿是谁呀……”一个虚情假意的声音在她头顶轰响。

　　明美一抬头，只见一张刮得干干净净的俊睑、一头潇洒的蓝发。这位天顶星人从与众不同的战斗囊里爬出来，他穿着猩红色带黄色饰边的笔挺军装，披着草绿包的军用斗篷。巨掌轻舒，攫住明美和林凯，把他们紧紧攫在手心，高高举了起来。

　　“放开！”林凯忍不住大喊大叫，“会弄死我们的！”

　　这位天顶星巨人将他们举到自己面孔前，冰冷的死灰色眼球宛如地狱中的恶魔。

　　“我绝不会这么做！”凯龙心想拿他们另有大用。

　　“千万不要伤害明美，司令！”明美听到另一位巨人道。她艰难地扭动脖子，想看清谁在帮她说话。在巨人的拇指缝中拼命扭动，差点让她背过气去。

　　凯龙对一个战斗囊轻了个手势，这台战斗机甲毫无征兆一脚踢中那个对人类友好的天顶星人，抓住他的胯部将他抛起来，重重砸在机库墙上，那位可怜的天顶星人痛得蜷成一团．

　　“我不能容忍谴抗命令！”凯龙一声怒吼，威吓地举起另一只拳头。

　　他恶狠报地瞪了明美一眼，胆战心惊的明美不由得全身发凉。他一仰头，发出一出雷鸣般的狂笑。

　　在新波特兰、新底特律等发生了天顶星人暴乱的城市里，凯龙的名字四处流传，家喻户晓。战术司令部的丽莎·海因斯也听得不少，她是第一个向格罗弗将军报告这些传闻的人。

　　格罗弗却不大相信。历史告诉他，只要到了紧急关头，群众中便会流传起英堆复活的故事，不管这位传说中的英雄是正派还是邪道。天顶星人也不例外，所以很自然，他们忽然相信凯龙还活着，他们邪恶的首领并没有同多尔扎以及舰队的其他指挥官一起灭亡。他们相信他逃过了那一劫，两年时间潜踪隐形，只要时机一到，便会率领大批与他同样神出鬼没的战士袭击地球。

　　当然，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凯龙在战役中被消灭了，最近对新底特律的攻击、劫走体型控制舱都像是他的风格。还有，亨特中校在一处武器隐藏点发现了博图鲁军队的徽章……

　　SDF－2的情况研判室里，将军在一面屏幕墙前踱着步，再次把所有的事件在脑丁里过了一遍。他正准备点燃心爱的石楠烟斗，听到克劳蒂娅从她的值班站呼叫他。

　　“我们收到自称凯龙的人传来的信息，要我把内容转到屏幕上吗？”

　　“当然，好的。”他猛吸一口烟，振作起精神，“别忘了确定信息来源的方位。”

　　格罗弗本以为这一定是个冒各顶替的家伙。毕竟，地球军队里没有人和凯龙对过脸。当然，在战场上和他的战斗机甲对面相逢的情形可太多了，究竟有多少次，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格罗弗认得出这个人，布历泰和艾克西多向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凯龙的视频图像。

　　所以格罗弗才会大吃一惊。屏幕上出现的正是凯龙那张英俊绝伦的脸。司令部参谋人员齐齐倒抽一口气，连此前没有接触过凯龙视频图像的人也一眼辨出，这是真家伙。

　　传来凯龙的讥笑声：“打扰你真让人愉快，格罗弗将军。”

　　“他的声音有点像六十年代的一个演员，”控制室里一个人道，“詹姆士·梅森。”

　　格罗弗下定决心，不能被对手打乱阵脚。他咳嗽一声，把烟斗叼在嘴角下反唇相讥：“恰恰相反，坦白地说，令我厌恶。”

　　凯龙似乎以此为乐。他朝自己左边稍远处的什么东西做了个手势。摄像机微微转动角度，出现另一位天顶星军官，一位女性，长得挺漂亮，一头短短的蓝灰色头发，五官精致，颧骨突出，但苍白的脸上的表情同她的司令官一样恶毒。

　　格罗弗估计此人一定是阿卓妮娅，手下指挥着一支有名的精锐部队，是米莉娅·帕丽娅的上司，以前也认为她已经战死。

　　“我这儿有你几位朋友。”凯龙直截了当地说。

　　格罗弗还没来得及猜想凯龙指的是谁，阿卓妮娅已经把林凯拎到了屏幕前，拇指和食指捏着林凯的后颈。凯龙也以同样的姿势，把自己手里的明美向摄像镜头推近。这位歌星一脸死灰，瑟瑟发抖。

　　“明美！”克劳蒂娅吃了惊，

　　“不可能！”一位技术员脱口而出。

　　格罗弗再也无法装着漠不关心，他嚯地把烟斗从嘴边拔出来，“卑鄙无耻！”他对着屏幕图像说。

　　“你这个疯子！”有人恨恨加上一句。

　　凯龙的反应只是在手里加了点力，把孤立无助的俘虏捏得更紧了点，脸上怒火一闪，“不要试探我的耐心，微缩人，本人的火爆脾气无人不知！”

　　话中含意显而易见，桁罗弗只好要求自己的人保持安静，“很抱歉。”

　　天顶星人微微一笑，“好的，当然，我接受你的道歉。仔细听着，放明白点，将军，我是来真的。”

　　“我们明白。你想要什么？”

　　“不要伤害她，求求你！”一名技术人员痛苦地叫喊。

　　凯龙假笑一声，“那么，明天把太空堡垒交付绐我，十二点。”

　　这个要求谁也没想到，尤其是将军。

　　“那是不可能的！堡垒不再具有航天飞行能力。”

　　“不要对我说谎，将军。我警告你……”

　　“我没有说谎，”格罗弗肯定地告诉他，“听我说……战争已经结束，凯龙，多尔扎和他的舰队……”

　　“战争并未结束，将军！”凯龙对着屏幕甩出一句，“直到我得到那艘太空堡垒！”

　　格罗弗知道对手想的是什么，他尽量平静地说：“史前文化矩阵已经不复存在，你可以问艾克西多和布历泰，如果……“

　　凯龙怒气冲冲，“这两个叛徒还活着？”忽然间他又一阵狂笑，“把太空堡垒给我送来，将军，如果你认为你的小……百灵鸟值得的话。”

　　“你疯了！”格罗弗说。

　　“哈哈，但我有我的疯法。第一，用太空堡垒换明美；第二，用洛波特工厂卫星换第二位人质。”他指了指林凯，在阿卓坭娅的掐捏下，林凯的燕尾服不断地左摇右晃。

　　“不行！”林凯大吼起来，”不要听他们的，将军！”

　　“请注意礼貌．”阿卓妮娅半开玩笑地说，把林凯在手里随意摆布。

　　“这太危险了，”林凯痛苦地挣扎着，“不能……不能给他们……”

　　“你弄伤了他！”明美尖叫道。

　　凯龙向他的伴侣示意放松一点，“我当然想避免使用暴力，但是将军，相信我，我本人非常乐意使用暴力。”

　　“我保证我们能够把事情办好。”格罗弗硬着头皮回答，实际上，他根本不能保证办好什么事情，但是为了争取时间不得不这么说。

　　“那样最好。”凯龙冷冷一笑。

　　正在此时，第二名军官进入了屏幕的视线范围，一个长着方形大下颌的男人谦恭地轻轻拍了拍司令官的肩膀。

　　“哦……对不起……”格雷尔小心龚翼地说。

　　凯龙扭头看了看他，又回头对格罗弗说：“我得离开了，将军。记住，明天十二点。”

　　他满面美容朝屏幕做了个表示胜利的V形手势，信号随即切断。

　　格罗帅垂下头，心里默默自责，他曾经相信邪恶已经被埋葬了。他错了。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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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听到凯龙的要求——用SDF－1交换他手里的人质时，我担心他的间谍已经渗入了我们最机密的行动。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我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我认识到，凯龙一直威胁着我们的安全，这让我在后来几个月里，不得不再次评价早先那个策划极其周密的计划。

　　                                 ——《亨利·格罗弗舰长的航行日志》  

 

　　丹佛机库改造的剧院成了一个临时司令部。凯龙、阿卓妮娅、格雷尔和杰拉尔盘腿坐在一处高台上，周围是几名助手和全副武装的突击队员。飞机库巨大的大厅下面集合着凯龙的精锐打击力量和近一半战斗囊。明美勇敢地站在凯龙张开的手掌上。凯龙把她当作某种动物样品研究着。

　　“真不可思议，我手心这个无助的小生物竟然是我们获得自由的一把钥匙。”他看着她，沉思着．“想一想，他们为了你竟会放弃太空堡垒……”他合上手掌，“微缩人真是多愁善感，想起来真让我难过！”

　　凯龙站起来，摆出一副演说者的架势。

　　“哦，毁掉这个该死的星球吧！……我等不下去了，我向你们保证……”他背对自己的听众，看了一眼跪在他掌心里的明美，“嗯……为什么不让明美为我们表演一下呢，嗯？”

　　他四周转了一圈，伸出手来。对明美来说，凯龙的手掌当得上一个小型舞台，离地面有近四十英尺之高。

　　明美立即答应了，其实，她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她的歌声曾倾覆过整个帝国，一小撮死硬派更是应当不成问题。她对凯龙又恨又怕，但她心里却认为自己拥有魔法般的力量，可以扣开凯龙的心扉，让他充满爱与和平的情感。

　　“爱情……”她站了起来，开始演唱，她直视着他的双眼，“……是最甜蜜的感觉……爱情，点燃我的梦……”

　　凯龙的表情中有了柔情。明美感到托着她的手一阵颤栗，这只指挥大军、坚若磐石的战士的手颤抖了、潮湿了。

　　明美纵声唱出这些歌词。阿卓妮娅和其他巨人们呻吟起来。凯龙的躯体在发抖。忽然间，他曲下双膝，跪倒在地板上，似乎要把她从他的手心中放出来。明美一边唱着，一边开始走下他的手掌。但就在这时，出人意料的，凯龙又一次把明美攫取在手里。一把掐断了她的声音，让她喘不过气来，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奸笑。

　　“不惜，一次勇敢的尝试，明美。但你很不走运，你看，我对你的魔法有免疫力。”

　　“你把我都骗过了！”阿卓妮娅掩口大笑。

　　但是凯龙让她安静下来，“我正在同我的百灵鸟说话，”他冷冷地看着明美，“她会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对不对，我的小心肝？”

　　明美连连捶打他的手，拼命想挣脱出来，“我不会帮你，你这个怪物！”

　　凯尼装出一副受委曲的样子，“这可不好，明美……事实上我对你感到很吃惊，你竟然也会发脾气。很不像淑女哦。”

　　明美无可奈何，忍佳住即将夺眶而出的眼泪，紧紧抱着双臂，对他不理不睬。

　　“也许我得教你一点札貌。”凯龙威胁道，怒火渐炽，他紧紧抓住她，“你以为你是高贵的明美，你比我们更优秀……那么，我要告诉你，我蔑视你的音乐！蔑视！你听到了吗？”

　　她不能呼吸。凯龙还在咆哮狂怒。明美很快失去了知觉。黑暗蒙上了她的双眼，中断了她所有思绪和恐惧。

　　凯龙终于发觉手心里明美的身子变软了，这才明白他刚才的举动过了头。阿卓妮娅对他大呼小叫，要他小心点，但他十二分地肯定，自已已经做过头了。

　　“万能的宇宙！我都干了些什么？”

　　明美在他的手里一动不动，仿佛已经死去了。“是她激怒了我，我忘记了她对我们的计划有多重要……”他用指头轻轻拨弄她，希望她能活过来。

　　过了一会儿，她动了动，苏醒过来，她感到头晕目眩，可能受了伤，但她肯定自己还活着，凯龙大松了一口气，舒心地笑了。

　　他惊喜地告诉阿卓妮娅，“她还活着，这些小家伙体格还真不错。”

　　阿卓妮娅又把林凯捡了起来，抓住他的一条腿和一只手，玩面人一样摆弄着他。林凯在他们的计划里远没有明美那么重要，她不担心把他弄得头破血流。

　　林凯却是苦不堪言，幸好他有武功，才不致于伤筋断骨。这位蓝头发的女战神像改装战斗机甲一样摆弄着他。

　　她开玩笑说：“好玩儿吧，我觉得挺好玩儿，肯定你也觉得好玩儿。对不对？”

　　林凯只盼自己能活到看见她微缩化的那一天。如果他历此大难还能活着，他一定要跟这个女人好好算算这笔帐。

　　格罗弗将军收到凯龙的勒索条件之后，立即紧急召见手下的主要军官，对凯龙的信号来源已经追踪到新丹佛。他们只有不到十二小时的时间采取行动。克劳蒂娅·格兰特、作战部的莫托卡夫将军，还有太空堡垒各部门的其他几名官员也纷纷来到SDF－2的简报室，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艾克西多仍然在工厂卫星上，通过通信网与大家保持联系，他的头像显示在屏幕上。

　　“这种情况我们从未遇到。”以军阶而论，莫托卡夫显得相当年轻。在两年严酷的太空战争中，他是SDF－1上的航行部门首脑。“天顶星人以前从来抓捕人质，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是否会遵守诺言。”

　　格罗弗和平常一样叼着烟斗，点点头，“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只是威胁。”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将军？”艾克西多在屏幕另一端说。

　　“请讲，艾克西多。”

　　这位天顶星人直视镜头，“凯龙很会利用威胁手段，这方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布历泰大人和我的看法一致，即，此次人质事件说明凯龙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天顶星人的范畴。一名真正的天顶星人不会做那种事。不知道他还会走多远。但是我必须告诚你们，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布历泰大人还希望我告诉你们，如果希望他帮什么忙的话，他会很乐意为解决这次不幸事件效劳。”

　　格岁弗拿下嘴里的烟斗，侧着头，“那倒不必要，艾克西多，但请你转告布历泰司令官，我非常感谢他，太空警卫的重担已经偏劳你们。这是我们自己的仗，不能要求你们替我们打。”

　　“我理解，将军。”艾克西多说得很诚恳。

　　一名军官站起来．“我同意布历泰的观点，将军。把SDF－1送到凯龙手里无异于自杀！”他的情绪太激动了，手里的铅笔一下折成两截。

　　“镇定情绪！我没打算满足他的要求。”格罗弗粗声粗气地说。

　　“我希望你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对林凯和明美的危险置之不理。”克劳蒂娅说。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飞快表态。

　　“这上面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先生，但这是一次恐怖行动，我们绝不能妥协。”另一名军官说。

　　克劳蒂娅点头同意。

　　格罗弗清清嗓门：“天顶星人已经同我们共同生活了两年，这些年，我们已经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凯龙正是利用了这个局面，把他的间谍人员渗透到我们的城市之中。我们无从得知这些间谍是谁，他们究竟在哪儿。”

　　“我不明白这与人质事件有什么关系，将军？”莫托卡夫插话问道。

　　格罗弗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我正要说到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但是我们肯定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大家屏气凝神倾听着，“因此，我建议，既然他利用天顶星人来欺骗我们，那我们也利用天顶星人来欺骗他。”

　　“亨特中校，准备打开你的扰频器。”丽莎从战地司令部用网络瑞通知瑞克。

　　骷髅中队已经奉命撤出荒原上发现的天顶星人武器库。离开的时候，爆破组设置的自动毁灭装置已经将它夷为平地。

　　“扰频器准备完备。”瑞克在变形战斗机的控制台上键入系列的指令，回答道。

　　得知袭击新底特律的人是凯龙后，瑞克早知道会有新任务。与格罗弗的观点不同，瑞克一直相信凯龙在上次天顶星人大毁灭中幸存下来了。凯龙永远是最自私自利的，天生有躲过大灾大难的本事。在什么地方整整躲上两年，等待时机发动反攻，这正是他的作风。瑞克想起战斗中与凯龙的多次交锋。尽管瑞克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他还是把罗伊·福克的死算在凯龙头上。虽说他对即将来临的考验忧心不已，但内心深处，他渴望着与凯龙再度交手。

　　丽莎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明美的消息告诉他，但命令就是命令，“拯救明星行动”最高司令部就是这么说的。

　　“看采这次有点棘手。”克劳蒂娅对她这么说，“不过，你挺走运，又要和亨特中校合作了。”

　　克劳蒂娅遗漏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瑞克奉命再次营救明美！丽莎很想知道，命运会怎样在这次营救中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丽莎和瑞克刚刚可以享有一点不受这位明星威胁的快乐，另一场危机却又出现了。

　　“为什么每次危机都派瑞克解决？”她问克劳蒂娅，并不真正指望克劳蒂娅的答案，她自己也很清楚没有比瑞克更适合的人选。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她才这么想得到他。

　　“真高兴又听见你的声音，丽莎。”瑞克在另一头说。

　　丽莎深吸了一口气，直接进入正题：“瑞克，刚接到通知，你的部队要返回新麦克罗斯接受特别任务。凯龙绑架了，嗯，两……个人。在新丹佛，他把他们作为人质，要求换回SDF－1。”

　　“这个神经病！太空堡垒已经无法上天了，对吧？”

　　“当然，但是……”

　　“真是闻所末闻……天顶星人什么时候绑架的人质？”

　　“凯龙回到城里的时候。”

　　“那么，他抓的人质是谁？不会是林凯吧？要是我今天走运的话。”

　　丽莎盯着指挥部顶篷：“不错，今天你很走运。”她无可奈何地告诉了他。

　　她听到他吸了口气．接着问道，“第二名人质是谁，丽莎？直截了当地告听我。”

　　比痛不如短痛，她对自已说，决定告诉瑞克全部真相：“明美。凯龙袭击了一个俱乐部……”

　　“他们在哪里？”

　　丽莎僵硬地坐在座位里。他已经心急如焚了，她想。她告诫他说：“这次任务里，不能有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中校。”

　　瑞克沉默了，丽莎真想收回这句话，可是已经太迟了。

　　“哦，是吗？”过了一会儿他才冷冷地说，“你不知道吗？个人英雄主义是我的个人特征。”

　　丽莎有点恼怒，变了颜色。邻近工作站的一位女技术人员盯着她，好像要看看她的职业素养如何。“通话完毕！”她厉声道，一掌击在结来通信的按钮上。

　　四小时后，骷髅中队在普罗米修斯号的飞行甲板上集结待命，他们已经听过简报，准备行动。

　　丽莎奉命回到新麦克罗斯。她冒着清晨的寒风来为瑞克送行。想到他即将走上战场，而他们之间愚蠢的争执却还没有结束，丽莎有点难以忍受，但是他的态度没能让她解脱出来，他还在愤愤不已。

　　“请小心点，瑞克，”她面对着骷髅一号的座舱说，“你知道，凯龙决不会罢手。”

　　瑞克登上变形战斗机登机梯的最后一个台阶，转身看着她，若有所思，“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已经研究了这次行动，我知道该怎么做。”

　　丽莎看着他爬进驾驶舱：“我倒不是想说那个，我只担心你失去理智，做出冲动的事……”

　　听了这话，他的动作停顿下来，重新跳出战斗机座舱，大步向她走去。

　　“瑞克……”

　　“是的，我非常爱她——我不能对你撒谎，丽莎，我从没想要对你隐瞒这一点。但是我已经把对她的感情放下很久了，明美和我永远都不能在一起……找会像名真正的飞行员那样去执行这次任务。”

　　“你是一名出色的飞行员，瑞克。只要别被感情冲昏头脑就行。如果出什么事……”

　　“我指挥着整个中队，丽莎！难道你以为我会因为对明美的感情而置整个中队的安全于不顾？”

　　“感情往往令人身不由已……”她移开了视线，“我只是不敢肯定……”

　　瑞克戴手套的手撑在腰间，挑衅地问道：“什么？你不敢肯定什么？”

　　她低下了头：“没有什么……算了。”

　　瑞克拍拍地的肩．“瞧，我会回来的。”他希望她放轻松点，他甚至不知道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婆婆妈妈、两个人质，不管他们是谁……

　　瑞克出发了，“祝你好运！”丽莎在他身后轻声祝福。

　　凯龙正在庆祝即将来临的胜利，把储备里剩下的酒全都拿了出来。酒的味道不大好，在冷冻箱里放得实在太久了。大多数天顶星人都靠合成营养品维持生存，凯龙却一直想显示显示自己的个性。他很欣赏微缩人摄取有机食物的习惯，这种习性正好符合生死循环的原理……

　　凯龙为胜利干杯他猛灌了一口啤酒，又把阿卓妮娅的杯子倒满。阿卓妮娅坐在临时为凯尼准备的宝座的左边地板上，宝座本身则是个侧翻在地的硕大的贮藏板条箱，格雷尔坐在凯龙的右边。

　　“亲爱的，好，干！”

　　凯龙和格雷尔看着阿卓妮娅把杯中的啤酒一恢而尽，醉熏熏地大笑起来。

　　“她真是令人吃惊啊，阁下。”格雷尔道。他对阿卓妮娅的感觉已经稍微有些变化了，特别是现在营地里又有了其他女性。当然，啤酒起的作用也不小。

　　“我还想喝。给我加满。”阿卓妮娅说。

　　凯龙笑了，又给她倒得满满的，“亲爱的阿卓妮娅，你的酒量比找们所有人都大。”

　　“我才刚刚开始呢。”她乐开了花。

　　凯龙乜斜着眼，“好，指挥官……真是太好了。”

　　明美和林凯被监禁在一个巧妙设计的笼子里。两名俘虏心存侥幸，用尽浑身力气想从夹缝中挤出去，一阵折腾之后，结果却是无功而返。

　　明美弄得疲惫不堪．她倒在地上。林凯在她旁边，也是气喘吁吁，在阿卓妮娅生拉活扯下，他差一点就要散架了。

　　“我们只有试试另一种方法。”她还不死心。

　　“无路可走，我们永远别想离开这里！”

　　“不，林凯，不要那样说……”

　　“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也不管他对我们怎么样，格罗弗一定不会满足那个混蛋的要求。”林凯抹擦额头上的汗，“SDF－1一旦落入凯龙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会营救我们吗？”她忽然间一阵恐慌。

　　“我不抱什么希望，明美。”

　　很难知道林凯在想什么。一方面，他不想将军向凯龙屈服，另一方面，他已经在心里咒骂起不肯实施救援的格罗弗来。这是他近来最典型的行为方式，明美看在眼里更加难过。

　　“没有什么好指望了。”她抽泣着、怎么会连希望都没有了呢？希望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嘛……

　　林凯勉强站了起来，“没有什么指望了。”

　　“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希望。不能丧失希望。”她对林凯说，不过在心底，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服的是谁。

　　林凯同往常一样，他转过身来：“在这种情况下，想什么都没用。”

　　明美真的为他感到难过。她不想伤害他，但她仍然不由自主地说：“要是瑞克在这儿，他会救我们出去的。”

　　林凯没有听到她的话，或者是不想听到。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的捕捉者们身上，他靠在两根铁栏杆之间，对他们大声嚷嚷。

　　“嗨，你们这些天顶星人！嗨，你们这群发育过度的大猩猩！一群无知的大狒狒！能想到的只有自己的胃，是不是？’

　　凯龙和其他人静了下来，听他说些什么。

　　“想过你们的伙伴们没有？想过他们吗？你杀掉的是你们自己的人，是不是特圳过瘾？”

　　明美注意到凯龙的瞳孔收缩了。她想阻止林凯。他这样做有什么用咙？只会激怒他们。

　　“你们这群暴徒为什么不能改变改变，学学和平生活？我告诉你们为什么，那样做需要勇气，而你们却是一群胆小鬼！”

　　凯龙本来觉得挺有趣，这么个小东西居然挺有胆量。可居然指责他是个胆小鬼，这种指责从来都不会有趣。何况凯龙还有块心病，舰队覆灭之前，他偷偷溜走了……

　　凯龙猛地站起来，啤酒瓶子砸在放着林凯和明美的笼子的台面上。

　　“小心，凯龙，”阿卓妮娅一声急呼，“记着太空堡垒……”

　　“你这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凯龙冷冷地笑了笑，像一尊铁塔般耸立在铁笼上方，“要不是还用得着你，我早就……我早就把你搓成了粉沫，就图个高兴！”

　　明美浑身筛糠，眼看着凯龙那只大手就要朝笼子伸过来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小心，林凯，他喝醉了！”

　　那个女人阿卓妮娅这时正站在凯龙身旁。凯龙一伸手，一把将她拉到自己跟前。

　　“你们瞧，”他向两个俘虏轻声说道．“我也学会了找点乐子……”

　　他一边说着，一边搂着阿卓妮娅，粗野地吻着她的嘴。她也回应着，呻吟着，紧紧搂着他。

　　林凯和明美惊呆了，就像几年前多尔扎被瑞克和丽莎的接吻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样。历史似乎颠倒过来了。

　　林凯双膝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感到彻彻底底被击败了。谁也说不清楚凯龙和阿卓妮娅要进行到哪个地步才会收场……

　　但是命运正好选了这个时候介人。格雷尔来了，因为打扰了上司惶恐不安。他带来一个消息，立即扑灭了两人的欲火。

　　“我，嗯，抱歉打断你的……示范，凯龙大人，”格雷尔吱吱舞唔地说，“不过，我，嗯，我想你也许应该知道，我们似乎，似乎受到了攻击。”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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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霸权……这些词对天顶星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种族是一支兵和齐全的军队。创造多尔扎的目的是统领这支军队，艾克西多是参谋，布历泰、雷诺、凯龙和其他许多人是指挥者，其余天顶星人的使命就是惟命是从，不存在男女之间的情谊。抑制了这方面的自然本性之后，他们便能将巨大的精力投入战争。这种情形被称为动力替换。与史前文化的基石因维德之花的情况是多么相似，这种植物的种子不会结出果实，它们被矩阵化了。

　　                               ——艾米尔·朗博士，《灵魂机器：史前文化概论》





　　阿卓妮娅的满腔肉欲不得不搁置一边，现在不是时候。

　　凯龙已经冲到最近的监视屏边、把阿卓妮娅孤零零留在刚才的地板那儿。一名红发天顶星士兵对着监视屏敬了个军礼，他是部队的前哨士兵，现在的位置在防卫圈外围区域。

　　“向你致敬！凯龙大人，天顶星人的主……”

　　屏幕外一阵爆炸，冲击波把他的话一截两段，他一下子从镜头拍摄区消失了。凯龙条件反射地向后一仰。

　　“那儿出了什么事？”凯龙对着通讯网大声喊叫，对准控制台的按钮一阵猛按。士兵的图像再次}h观在屏幕中，手捂着头上的伤处．

　　“战斗机到处都是，大人！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尽全力顶住他们！”地球的战斗机甲在屏幕闪烁不定的背景中疾驰而过．在夜空背景中留下一道道轨迹。“请求增援——”屏幕忽然一片空白。

　　凯龙皱者眉。身后一名突击队员分析说也许是微缩人发动的牵制性捷击，但是凯龙认为他们不会傻到这种程度，拿人质的生命冒这个危险？

　　“我提出要求，这就是他们的答复！”他霍然起身，“很好，看来小百灵鸟的命已经不值钱了，对地球人或我们都是这样！”

　　凯龙命令他的部队准备好战斗囊，他自己也开始顶盔贯甲，结束停当。阿卓妮娅小心冀妻走近他。

　　“凯龙，我们可以继续进行……示范吗？”

　　他果断地告诉她：“我一回来就继续，不过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有你在我旁边，微缩人挺不了多久！我们可以和他们一块儿乐乐。”

　　阿卓妮娅有点犹豫。这个提议的确令她动心，但是她所接受的训练是指挥，而不是从属。此外，还意味着其中一名突击队员不得不放弃他的战斗机甲，但他们都渴望参加战斗。

　　“那明美怎么办？”

　　凯龙瞟了一眼他设计的囚笼。

　　“稍后再来处理她。”他伸臂揽着阿卓妮娅，问能不能帮她找个战斗囊，语气活像提议带地度假一样。

　　“好极了！”阿卓妮娅兴奋异常。

　　“一同分享我们的人最喜爱的游戏！”

　　“好，我们一起战斗！”

　　“好的。”凯龙笑着说，“我有个感觉，咱们一定会大获全胜！”

　　机库剧院外面，天顶星司令官钻进指挥型战斗囊。这只战斗囊经过改装，顶部架设四门大炮。战斗机甲由三名微缩化天顶星战士驾驶，司令官稍远处，阿卓妮娅爬进一个标准战斗囊的座舱，“不要手下留情！”她对排在身后的队员喊道，

　　凯龙踢了踢指挥官战斗囊的侧壁，示意驾驶员启动。驾驶舱里面，一名战士问，踢一下到底表示“向前”还是表示“向后”。

　　“都不是，蠢货！”第二名队员说，“向左！”

　　“管他什么意思，”第三名问，“反正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然他非得对咱们大呼小叫了。”

　　这点他倒是没错。凯龙打开控制空的舱口盖怒骂，“启动，你们这些白痴！”

　　凯龙的步骑联合部队冲入夜色，夜空里响起凄厉的战斗的呐喊。

　　两名太空堡垒防御军侦察队员藏在机库剧院不远处一块高大的花岗岩石顶端，凯龙的岗哨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穿着防传感反射服，浑身漆黑，头盔、生存装备全裹在反射服里面。其中一位接通SDF－2控制台。

　　“鹈鹕妈妈，我是眼线，黑星已经堕落，重复：黑星已经堕落……”

　　“收到，眼线，声音清晰。”丽莎·海因斯答道。她打开通信网。

　　“骷髅中队，绿灯放行，结束。”

　　瑞克机翼一掠，骷髅一号冲向新丹佛。

　　“收到，”他平静地回答，“我们进去了。”

　　她现在有太多话想对他说，太多太多。

　　凯龙的部队爬上一个小山坡，驶进一片荒芜的山谷，他们及时赶到战斗现场，见三名天顶星战士正同三架太空堡垒防御军的铁甲金刚贴身肉搏。

　　“微缩人！”凯龙在座椅上一阵狂吼，“受死吧！”

　　一发现凯龙的队伍，铁甲金刚掉头就溜。这不奇怪，但那三名天顶星巨人也追随他们而去，似乎看到凯龙的队伍也被吓跑了。

　　凯龙朝他们大声怒吼：“你们上哪儿去？我们是来救你们的！”一声之后他就不再喊了。他的战士本能已经告诉他，他们进了陷阱。凯龙当即命令队伍停止前进，琢磨着格罗弗的意图。

　　明白了！格罗弗准是利用天顶星叛徒打入了自己的部队。凯龙醒悟过来！他挪回座位，警觉地衙心观察着他的部队。可是已经没有时间辨别敌我了，微缩人的战斗机甲忽然出现在四面高地上。

　　“开火！”凯龙下令，命令刚刚出口；敌人便已开火，他的六台战斗囊被轰成碎片，离凯龙最近的爆炸差点把他从座椅上掀下来。

　　“开火！”他再次下令，立即听到己方炮火的声音，“攻击！”

　　“骷髅中队，这里是鹈鹕妈妈：陷阱已经发动！完毕！”

　　“收到，鹅鹕妈妈！”瑞克的僚机回答丽莎，“接近袭击目标。”

　　“亨特中校，何时攻击由你下令。”

　　“明白！”

　　让纪律见鬼去吧，她心里说，提醒瑞克道：“小心，瑞克。凯龙留下了几架战斗囊守卫人质。”

　　“低飞潜入！”他回答。出发前丽莎的最后一句话回响在他耳边。不要失去理智！但是明美的声音同时也在脑海中萦绕：我俩不可能就这样结束，瑞克，她温柔地对他说，很快我们又要在一起了。

　　变形战斗机继续下降，瑞克神色坚定，目标就在前面。

　　机库剧院里，三名天顶星巨人在玩扑克牌，尽量让自己从那场举办得过早的庆功宴的宿醉中清醒过来。他们旁边的台子上放看那个囚笼。不等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架微缩人的变形战斗机已经炸开条通路，冲进高大的建筑物内，从他们头上一掠而过，顺势撂倒了两名天顶星士兵。

　　守卫入口的三只战斗囊早就被炸得粉碎。

　　整个剧院里一片混乱，微缩人的战斗机像食肉的猛禽在空中盘旋，每一个手持自动机炮或突击步枪的天顶星人士兵都在盲目开火，拼死抵抗战斗机的攻击。

　　瑞克在剧院的舞台上空盘旋，躲开剧院内令人日眩的探照灯，镇定地避开地面火力，四处寻找明美和林凯。他的战斗机已经变形为守护者模式，他一个俯冲，战斗机甲降到离地面仅有二十英尺的高度，从两名天顶星巨人之间呼啸而过，变形战斗机的机翼将他们打倒在地。他刚一落地，第三名巨人挥舞着打光炮弹的自动机炮向他扑来，狠狠地向瑞克一击，只差一线，炮管从瑞克驾驶舱的顶篷上擦过，瑞克用战斗机甲的钢铁左拳给了天顶星人致命的一击。把他打飞出去三百英尺，轰然倒下。

　　瑞克把战斗机甲开到关押着明美和林凯的囚笼边，用力推开机舱顶盖。

　　“明美，你还好吗？！’他用机外喇叭喊道。

　　明美站在囚笼围栏里面。尽管遭受这么多磨难，她还是显得很兴奋。

　　“还好。瑞克！我知道你会来救我！”

　　“当然，我当然会来。”

　　明美望着坐在驾驶座舱里的瑞克，不禁怦然心动。瑞克就像守护她生命的天使，每当她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辜负她，总是呵护着她，保护她。这一刻，她发誓要有所行动，把对他的感觉表达出来，向瑞克证明他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她温柔地说。

　　不知瑞克听没听到她的话，因为林凯正在大喊大叫，“快把我们弄出去。”

　　瑞克驾驶着战斗机甲做了一连串复杂的动作，这才撕开那个大囚笼。明美和林凯爬上战斗机甲的左手扶梯。瑞克随即向基地报告：“这里是骷髅队长，明星救援行动完成！”

　　两位人质安全获救的消息传到丽莎·海因斯耳里时，她已经在前往新丹佛城剧院的路上了，她的飞饥刚一降落，林凯就向她喋喋不休抱怨起来。

　　林凯牢骚满腹：“我告诉你，他鲁莽地驾机冲进来，根本不顾我们的死活！”

　　丽莎永远都搞不懂林凯，人质救援行动救回了两条命哪！他还要鸡蛋里挑骨头……丽莎实作没有耐心听他的报怨。

　　林凯毫无顾忌地用食指指着丽莎，仿佛那是他的武器，“他们这种疯狂举动几乎置我们于死地！”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执行这次任务、”她克制地说，“如果亨特中校的行为你接受不了，请你就此写一份报告。”

　　“一份报告？”林凯尖声反问。活动符下腕．“还不如把他交给我，我自己料理他！”

　　明美突然站到他们中间，她双手平举，像个活生生的十字架面对林凯这个吸血鬼，“住口！”她厉声呵斥道，“你没看见吗？为了救我们，这儿所有人都冒着生命危险。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蠢货！”

　　丽莎正等着怖凯对他的表妹发作，但此时瑞克忽然露面，警惕着林凯的举动。骷髅中队长已经从他的变形战斗机中爬了出来，头盔夹在右边腋下。

　　瑞克走近他们三人：“我是为了你，明美。而根本不是为你，林凯。”

　　林凯也向前走了一步，神色间充满威胁，“你那点心思，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是时候了，丽莎在心头说，憋了三年，今天总算爆发出来，总算有个了断……

　　谢天谢地，争沦没有进一步升级。明美退出了争论，她从林凯和丽莎之间走开，温柔地对瑞克说了声“谢谢”，瑞克笑了笑，“乐意为你效劳。”

　　她站了好一会儿，柔情脉脉地望着瑞克，猛然间，她冲向他，扑进了他的怀里。

　　丽莎听到瑞克对明美说：“你一定知道，我会为了你，一次又一次地冒生命危险。”丽莎的嘴吃惊地微微张开了，两人旋转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们喜极而泣，像一对失散爪久的爱侣。

　　确实是爱侣。

　　另一个地方，凯龙的部队与地球军队一团混战，太空堡垒防御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料到，天顶星人居然会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发起冲锋——他以前还没往战场上和凯龙交过手呢。

　　战斗曩与角斗士机甲正面相撞．战斗之激烈前所未见。一个战斗囊直接用身体撞向MACⅡ大炮，在自杀式的撞击中双双化成一堆废铁。附近两只战斗囊被打得仰面朝天倒在地下，像两只爆裂开来的鸡蛋，但仍然继续朝敌人开火，用底部推动器喷出火焰烧焦进攻的敌人。阿卓妮垭的战斗囊武器系统的史前文化电池已经耗尽，她只得转动转轮炮来对抗铁甲金刚的火力。

　　天顶星人的步兵手持从打烂的战斗囊上拆下的操纵杆同亚瑟王神剑机甲作生死搏斗，后者则挥舞着自动大炮，仿佛挥动垒棒球。

　　凯龙跨着还未受损的战斗囊，对着战斗机甲穷追猛打。几架铁甲金刚轮番向他发起冲锋，从各个方向向他发起一次又一次挑战。他活生生地扯下了一名铁甲金刚的加特林机关枪，调转枪口向铁甲金刚开火，击中了它的顶部，铁甲全刚坠向地面，轰然爆炸。

　　同微缩人的铁甲金刚的新一轮拼斗中，凯龙用光了子弹，正在破口大骂毫无用处的加特秫机关枪，这时一名微缩化了的天顶星士兵从驾驶舱口探出头来告诉他，大炮的史前文化电池也已经耗尽能源。凯龙正自心慌，没看到另一架铁甲金刚已经冲到近旁，发现时差点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他闪身躲过对方的冲击，手中的加持林机关枪狠狠砸中对方的腹部，打得他翻倒在地。对方第三驾战斗机甲忽然在他身后出现，他再一次转过身。挥动枪管刺进对手的胸膛。

　　格雷尔在最初的突然袭击中也侥幸活了下来，他把满腔怒气全部投入杀戮之中。用光了武器系统能源后，他驾驶战斗囊全速冲向围攻他司令官的密集的铁甲金刚，但一不留神，正撞在凯龙战斗襄的转轮炮上。转轮炮撞击后发生了爆炸，炮弹出膛，冲击波把格雷尔的战斗囊抛了出去，在空中作了一个后空翻，炮掸激射而出，打飞了一旁阿卓妮娅的战斗囊的一条臂膀。

　　凯龙看到阿卓妮娅的战斗囊带着火球往下坠落，他猛地跳出大炮的控制座，冲过去救她。他冲过能量闪烁弹雨纷飞的战场，像地狱里健步如飞的战士。一位铁甲金刚想要拦截，却被他的加特林机枪凶猛地砸中头部。

　　他搬开坠落往地的战斗囊胸甲舱盖，呼喊着阿卓妮娅，叫她从闷烧的战斗囊里爬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同类种族表现出关怀之情。她负伤倒在囊袋里，神智不清，直到她看到凯龙，这才感觉到生命的光环重新照耀在她身上。

　　她不会有事吧？凯尼心急如焚。

　　尽管没什么好消息报告，阿卓妮娅还是轻轻笑了。哦，她没事，可惜战斗囊的弹药已经用光了。不过没关系，她很想告诉他，她值了，体验了战斗的极乐，还知道了凯龙对她的关心、

　　凯龙出乎地意料地下令撒退。

　　她让战斗囊重新站起来，用战斗囊残存的手臂抓起凯龙，朝黎明的曙光中撤退。一群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破破烂烂的战斗囊尾随在他们后面。

　　丽莎和林凯肩并肩静静地站着，人家都为重聚欢喜雀跃的时候，他们却是满脸愁容。丽莎自嘲地想：我们俩此刻看上去一定很像一对双胞胎。

　　她没注意到一位女军官从一辆穿梭机上下来，向她走来，她感觉到肩上被轻轻拍了一下。

　　“凯龙他们全部撒退了。”女军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丽莎。

　　丽莎瞥了一眼背后心目中的爱人。此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和熙的阳光下是一幅美景：明美和瑞克拥抱在一起，他们身后的守护者映衬着湛监的天空。这样也好，一了百了。毕竟，追击凯龙是瑞克的职责，他是这里最优秀的……

　　丽莎即使想用她的军阶来分开瑞克和明美，她也没有把这种念头表现出来。丽莎转身告诉这位女军官，让她把情况通报给格罗弗将军，并告诉格罗弗将军她已下令要瑞克跟踪追击残敌。

　　之后，她向那边的人群走去，拍了拍瑞克的肩膀，快刀斩乱麻地结束了瑞克和明美恋恋不舍的长吻，一点儿也不像早些时候格雷尔打断凯龙和阿卓妮娅的接吻“示范”时那么紧张不安。

　　“不得不打断你了，中校，但是凯龙逃跑了，骷髅中队奉命乘胜追击。”

　　“啊？”明美吃了一惊，仿佛刚从梦中醒来。

　　瑞克狠狠地瞪了丽莎一眼：“第一次追他时我差点不能活着回来，你还让我追第二次？”

　　“你是拒绝执行命令吗？先生！”她提高了嗓门。

　　瑞克把头盔朝地上一扔，“你说得没错！你这么想抓到凯龙，自己去抓他好了！”

　　“很好！”丽莎毫不退让，拾起头盔，“我去抓他，你自己把自己与进报告里吧！”

　　明美一声惊呼，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瑞克一把从丽莎手里抢回头盔，“好吧好吧，算了！来都来了，还是我去吧，上校！”

　　丽莎在内心拼命地责备自己。我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她想对他道歉，但是瑞克打断了她。

　　“这是我的职责，对吗？”他转身含情脉脉地看着明美，对她说他很快就会回来。

　　“我知道你会的。”她叹了口气。

　　丽莎站在那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脚断断续续叩击着停机坪的地面。她想吐，想道歉，或者大喊大叫。多多少少做点什么！

　　瑞克戴上思维控制头盔，一个箭步跳到变形战斗机低平的前鼻上，舒适地坐到驾驶舱的座位上，明美向他挥手，“我等着你。”

　　瑞克也挥了挥手，向她会意地笑了，拉下驾驶舱的顶盖。

　　瑞克启动后背推进器，守护者开始向右转。无言的交流把他和明美的两颗心联系在一起，心心相印。

　　变形战斗机起飞了。明美站着没动，一直看着它渐渐远去飞过旷野，当它快要飞出视线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追了上去，喊着瑞克的名宁。担心她会就此永远地失去他。

　　丽莎紧随着她，担心她的安全。明美跑了一小段距离后已经无力再前进，把脸深深地埋进双掌之中。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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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到底想掐死谁，丽莎或者他的白痴飞行小子。我只知道，如果他们两人的事不能快刀斩乱麻的话，我只好把自己送到工厂卫星上去了，屁股后头还会跟着一个丽莎。

　　                                     ——摘自克劳蒂娅·格兰特的信





　　丽莎得出结论，关键在于控制自己的感情。明美、林凯、甚至瑞克都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不管她多么希望怪罪瑞克，她也不能责怪他。她不能不顾事实地非难他。他没有撒谎，在丽莎面前，瑞克向来坦白直陈他对明美的感情。他既没有偷偷摸摸做手脚，也没有干任何对不起人的事。该死的。只能怪自己了。除非她能够把全部责任归咎到凯龙身上！

　　这样的结论几乎要令她笑出声来，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坐在军官食堂里生闷气，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就因为跟瑞克的事进行得不顺利。而这个时候，凯龙却在四处出击，绑架人质，要求得到SDF－1号，威胁要消灭人类。她把这点小事当成燃眉之急……不过她自己并不觉得吃惊。在爱情困扰下，人又能做什么呢？她扮演她的角色，瑞克扮演他的角色，每个人都如此，明美也不例外，都有各自特定的角色。虽然有时候让人感到，似乎这中间有人暗中牵了一条线，他们所有的人都围绕着它上演悲欢离合的人生，体验生活的喜怒哀乐。说到底，最重要的是控制自己的感情，她怎么才能再一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呢？

　　丽莎静静地坐在那儿，手边放着一杯凉了的咖啡，想着心事，一点儿都没注意到克劳蒂娅过来。

　　“栽猜能在这儿找到你，”她的朋友顺势坐进丽莎对面的座位里，“怎么这样闷闷不乐，伙计？”

　　丽莎吓了一跳．她拚头看了看，克劳蒂娅快活的语气并没有让她的心情好一点、

　　“好了，告诉我瑞克现在如何了，丽莎？”克劳蒂娅挤兑她说。

　　“求你了，克劳蒂娅……”

　　“不要用这种情绪谈话，啊？唔，我的小宝贝，有时说出来，心情会好得多。就像打开窗户空气就会清新一样。”

　　丽莎与克劳蒂娅有着深厚的友情，但自从罗伊去世以后，她好像变成了绝对的乐观主义者。这是不是她逃避现实的方法，一种使自己回到正常生活轨道上来的方法？丽莎不清楚。这会儿，她并不太想“把空气弄清新”。作为对克劳蒂娅的回答，她把头向后一仰，好像抛掉黯淡的情绪。她问克劳蒂娅，为什么她以为自己心情很糟糕。

　　克劳蒂娅几乎要笑出声来：“哦，女人哪，不用猜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算我猜错了，我还是想向你郑重推荐我的独门配方。”

　　她从外套里拿出一盒混合茶，朝丽莎一推，“热茶疗伤，其效如神。”

　　真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丽莎心想。但是一会儿她就缴械投降了，“我当真有那么糟糕？一眼就能看出来？”

　　“噢，不。只有那些随便往你这个方向扫一眼的人才能发现。还有，就是体会过这个滋味的人……”

　　丽莎不再只是摇头了。

　　克劳蒂娅拽住丽莎的手，“我知道那种滋昧……但是你要放开一点，不要抑制白己的感情，老想着控制自己控制自己，只管告诉他。”

　　克劳蒂娅站了起来。

　　“我能跟他说什么？”

　　克劳蒂娅摇头叹息，“说你对他的感觉呀，傻瓜。”

　　克劳蒂娅走了以后，丽莎想着自己的心事。她拿起桌上的茶叶包，心不在焉地摆弄着。瑞克·亨特，她心里喃喃自语，这就是我对你的感觉：我，我爱你。忽然间，她绝望地把茶叶包一扔，连自个儿在心里说都这么战战兢兢！要对他说出口，真是太难太难了。

　　骷髅一号的行动是飞行员晴绪的反映，飞机降得又快又急，在普罗米修斯号的飞行甲板上左摇右晃，发出刺耳的尖叫。

　　瑞克的神经好像敞露在外，一触即跳。自从四十八小时前离开天顶星人废弃的基地后，他一直处在高度亵张之中。过去八小时里，他率领空军中队四处搜索，寻找凯龙的残兵。从伏击地点开始（这里的搏杀惨状难以言表，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战斗囊和地球一方的战斗机甲的残骸），骷髅中队一直跟踪凯龙向北的撤退路线，发现了另外一个匆忙中抛弃的基地。传感器指数显示，一艘天顶星战舰在骷髅中队一号到达前不久刚刚离开，去了什么地方却一点头绪也没有，也没有其它证据可以判断凯龙目前残余的兵力情况。从天顶星人荒废的居住点、舰船的型号以及凯龙手中掌握着可使用的体型控制舱的情况来判断，估计他的兵力无论如何也在三千人以上。

　　还有丽莎的事，这场看不见头的战争的另一条战线。瑞克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受领命令，这已经够糟的了，向他发号施令的人还想连他的私人生活一块儿管起来，这可让人受不了。起飞前和丽莎的冲突让他感觉糟透了，连明美温馨的拥抱也无法冲淡这种感觉。

　　“我们替你把她推开，中校。”瑞克升起战斗机舱盖时，一名地勤人员说。

　　瑞克花了一秒钟时间才弄明白，那家伙说的是骷髅一号。他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踩死刹车，爬出座舱。

　　他正准备离开，那名地勤人员叫住了他，“对不起，先生，海因斯上校要你尽快向她报告。”

　　“她说没说为什么？”

　　“没有，先生。”

　　瑞克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该跟海因斯上校摊牌了。

　　此时，丽莎正在SDF－2的控制室里，她已经下决心向瑞克道歉，如果她有勇气的话，说不定还会做出更进一步的表示，她边拨弄着茶叶袋，一边愉快地低声哼唱，没注意到瑞克气呼吁地一头闯进来。邻近值班室的维妮莎想低声提示丽莎一下，但是丽莎已经转过身去，看到了瑞克，不知怎么竟然没看出他的不快。

　　“你好，瑞克。”她高高兴必地跟他打招呼。

　　他草草应了一声，把写的报告扔给她，毫不掩饰心中的不满：“托你的福，还好，上校。”

　　丽莎瞪大了眼，这不是她想像中的样子。

　　“没什么事了吧？我不想耽搁你太多时间。”他仍然一副话里藏针的语气。

　　“瑞克，我……”

　　“我随，没什么事了吧，上校？”

　　“你这是怎么回事？”声音虽然高了些，却是迷惑不解的语气。

　　“我是怎么回事？我追赶凯龙，跑遍半个大陆，回来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向你报告，你以为我到现往连普通的军事程序都不懂吗？”

　　他站在她对面，脸涨得通红，气得直哆嗦。

　　“你听我解释……”

　　“还有，”他握紧了拳头，“我的个人生活就是——一个人的！懂吗，上校！我乐意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想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全凭我高兴”

　　原来是这么回事，丽莎想：他认为今天早晨她是为了个人目的才把他调去执行任务。

　　“我懂！”而对他呲咄逼人的语气，她忍气吞声地回答。

　　“比方说这儿的维妮莎，”瑞克走到她的位置，说：“我说的对不对？”

　　维妮莎一点儿也不想卷进去。她摸摸眼镜，看一眼丽莎，在席位里直往后缩，”唔，我没有认真考虑过，我……”

　　但瑞克紧追不放，弯下腰来，双手按在她椅子的扶手上，故作魅力十足的样子说：“嗨，我说，咱们出去吃饭约会，怎么样？”

　　维妮莎脸色发白，‘求你了，你看，我还要工作……”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就不能偷点懒吗？”瑞克暗中瞟了丽莎一眼，她站在那儿，背对着他们俩。

　　“请原谅，你这一套我受够了。”丽莎很委屈，可同时，她也很为瑞克难过，做出这么张扬的姿态来向她报复，还把她的朋友也扯进这场是非之中。身为男子汉，怎么能……

　　趁丽莎听不到他们说话的时候，维妮莎猛地转向瑞克，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做太不对了，亨特，我是说真的。”

　　瑞克一脸不屑：“哦，什么不对？”

　　维妮莎连连摇头，简直不敢相信：“你开飞机的时间太长了，飞行小子。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吧，你真的看白出丽莎对你的感情？”本来跟她没关系，她也知道自己无权谈论丽莎，但是总得有人让这小子清醒清醒。

　　“对我的感情？”瑞克反问道，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肯定在开玩笑，丽莎惟一关心的就是她的工作。”

　　维妮莎皱皱眉头，没有表态。瑞克满腹疑窦地走开了。维妮莎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然后去了琪姆那儿，向她报告海因斯－亨特连续剧的最新发展。

　　“可丽莎有什么责任？”琪姆听了她的报告之后问。

　　“她根本没有任何责任。”珊米为她的上司辩解，“只是情人们之间的争吵。跟我们没啥关系。”

　　维妮莎不同意她的说法．“你当时不在那儿。她爱他，但是她没有勇气说出来。”

　　“真是荒唐！”琪姆忽然生起气来，“为什么他不拿出点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向她坦白自己的感情？”

　　维妮莎白了她一跟，“你想没想过，他对她是不是也有感情，跟她对他一样？”

　　琪姆把这种可能性抛在一边，“得了吧，他知道她对他的感情，他也有相同的感情。只不过他是个顽固的大白痴。”

　　维妮莎把自己的疑问又说了一遍。珊米一脸梦游似的神情，道：“哎，如果我对哪个男人有那种感情，我一定直截了当当告诉他。”

　　琪姆笑了，“是呀，不过你几乎对遇到的每一个男人都那样干！”

　　维妮莎也被逗乐了。不过嘻笑并没有持续多久。

　　琪姆叹了口气，“咱们能笑得出来，只是因为这种事没落在自己头上。”

　　维妮莎点点头，“丽莎曾经爱过另一个男人，可他阵亡了。”

　　“真让人难过……”珊米含着眼泪说。

　　维妮莎搂着珊米的肩膀。如果这里没有了丽莎和瑞克两人的爱情故事，我们还有什么乐趣？她自己的生活中。还有琪姆和珊米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一段感情比得上他们？利克，康达，还有布朗，怎么样看都没什么戏唱。她也变得眼泪汪汪的了。

　　虽然天气不好，丽莎还是决定从基地走路回家。还没走到新麦克罗斯市郊，雨点已经纷纷落下，不一会儿就淋湿了她的全身，直冷到骨子里。又一个漫长的冬季开始了。

　　如果世界没有与你的内心感受同步，你会认为它全无心肝，其冥中没有上帝。而当它反映出内心思想和情感的时候，你却又会不以为然。

　　她站在瑞克的房子前思索着这个哲理。他的房子里有灯光，有一次她看到他的影子经过大型落地窗的钢化玻璃。漫无目的的游荡鬼使神差地把她带到了这里，可她无法振作起精神走到他的门前。她心里有个和他修好的主意：把克劳蒂娅送给她的茶放进他的邮箱里，回到家后再给他打个电话，并且……

　　“想在雨中品荼吗？”

　　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一把雨拿撑在她的头顶，克劳蒂娅站在她的旁边，微笑着，“直接上去敲门就行了。”

　　“看来你已经帮他拿定主意了，嗳？听着，如果你不准备现在对他说，干脆到我那儿坐坐？我们可以换换衣服，吃点什么——怎么样？”

　　丽莎有点犹豫，克劳蒂娅把雨伞塞到她手里，

　　“好吧，好好考虑考虑……”

　　“克劳蒂娅，我……”丽莎一转身，才发现她的朋友已经小跑着离开了。她最后无望地看了一眼瑞克的窗门，追上克劳带娅。

　　”我冲好了热茶，挺不错的。”克劳蒂娅在厨房里忙碌着。

　　丽莎在客厅里用毛巾擦干头发。热茶听上去不错，但她已经冷透心窝。克劳蒂娅端着茶进来，丽莎道：“我来当个恶客，张嘴硬要。你屋里有什么比茶劲头大的东西吗？”

　　克劳蒂娅眉毛一抬，“比如说？”

　　“家里没藏老窖？有酒吗？”

　　朋友漂亮的脸蛋上笑开了花。

　　“有，有。”

　　“好啊，去拿！”丽莎开玩笑地说。她一直不大受得了酒精和随便哪种兴奋药剂，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方面，她的身体排斥，所以她不去借毒品减轻压力行为。另一方面，一两杯她就醉了，这样也好，一杯酒能喝好长时间，跟我约会花费不会大。她自嘲地想。

　　“勃艮第酒如何？”

　　“现在这个时候，就算是天顶星人的沣范德酒都行。”

　　克劳蒂娅拿来两只高脚杯，坐在丽莎对面的斜躺椅上。

　　两人中间放着一张矮桌，一张加框的罗伊的照片放在桌子的正中位置。

　　她拔去瓶子的软木塞，把两只高脚杯倒满。

　　丽莎先默默地啜了一小口，然后一饮而尽，瞬息之间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她靠在沙发上笑着对克劳蒂娅说：“从失恋中恢复需要多长时间？”

　　“听你的话，是准备放弃了。”

　　“今天早上，他拿着报告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想对他道歉。可没等我说话，他就开始对我狂轰滥炸了。”

　　克劳蒂娅加满丽莎的杯子，“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的个人生活是他自己的事，要我不要横加干涉。”丽莎把杯子里的酒又喝了个底朝天。

　　“你想会怎么样？他并不知道你对他有感情。你同他一起经历了严酷的考验，又同他有亲密的交流，但在他了解你的想法之前，你只不过是他的伙伴，有时候算得上是朋友。”

　　“我知道……我也想过直接说出来……可是现在，反正没关系了。”

　　克劳蒂娅从来没见过她的朋友放纵到这个地步，丽莎又干掉一杯葡萄酒，她看上去已经不胜酒力。克劳蒂娅不想地喝得呕吐，醉得人事不醒，但是她还是给丽莎的杯子里倒了一小点勃艮第酒。

　　“对他来说有没有什么要紧你又不知道，别老以为他的想法你全猜得出。告诉他吧，丽莎。”

　　丽莎眨眨眼，摇了摇头，“不行，酒喝得太多了。”

　　“是啊。可二十分钟前，在雨中，你当时可没喝酒，你还不是替他拿定主意，认为他不想见你……情形不像你想的那样毫无希望，至少他还活着……当然，我知道你已经有过那样的经历。”克劳蒂娅飞快地补充了一句。

　　两个女人都把目光转向照片中的罗伊。

　　克劳蒂娅接着说：“当罗伊过世的时候，这个，”她举了举手中的葡萄酒，“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支柱……现在，在我眼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了。”

　　丽莎惊了一跳，醉意都吓跑了，她不是那么乐观吗？她没有问，只说：“这有点不同，毕竟……你和罗伊从开始就很合得来……瑞克和我却一直是……敌人，我是说真的，敌人。”丽莎停了停，长长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敌人！”

　　克劳蒂娅吃吃地笑出声来，然后语调变得忧郁，“根本就不是那回事，罗伊和我自始至终都是死对头，几乎令我发疯。”

第二个新发现！丽莎暗暗地想。

　　克劳蒂娅抚摸着罗伊的照片，“想听笑话吗？我给你说说他的事！”

　　丽莎勉强笑了笑，“告诉你吧，这会儿，我最需要的就是笑话了！”

　　瑞克过于彼惫，但却无法入睡，好像他莫名其炒地已经不需要休息了。冷冷的秋雨溅落在组装房屋的屋顶平台上，似乎在合着他杂乱的思绪的节奏。

　　他想集中注意力思考凯龙现在何处，最近的情报指出他向南方撤退了。但究竟在哪儿，瑞克把整个报告看完之后问自己，又把地图查看了一遍，以前墨西哥？或者是巴拿马大陆桥？亚马逊丛林？假如在那儿，他藏在什么地方？下一步可能要干什么？这些问题甚至连布历泰也捉摸不出。

　　过了一会儿他放弃了这个问题，倒在床上，仍然穿着军装，双手枕在脑后。

　　为什么我要去她那儿，张着乌鸦嘴对她大吼大叫？他问自己，他终于回到这个令他整晚都无法入睡的问题上。至少我该听听她想说什么！

　　高大的、一头金发的罗伊·福克，健谈，弹得一手好吉他，是个爱追姑娘的人。丽莎对这一点倒不是太吃惊。但听克劳蒂娅亲口说，他还是个恶棍，一个花花公子。丽莎一直以为克劳蒂娅和罗伊是最幸福的一对，那还是在麦克罗斯岛上，SDF－1第一次重建时候的事。但是，两个小时里，克劳蒂娅告诉她的这个故事，其内情远不是丽莎想像中的样子。

　　克劳蒂娅在1996年遇到罗伊，那还是后来发展成全球战争的大战之初，两人在怀俄明州一个绝密基地一起服役。罗伊当时是一位冲动的年轻飞行员，沉迷于死亡与毁灭的快感之中；克劳蒂娅还是一名天真无邪的新兵，容易被打动，经常被人利用。克劳蒂娅给丽莎描绘了一个傲慢白大的罗伊，一名每周都会给地送礼物的呱呱叫的飞行小子，同时还在跟三位漂亮女士约会。这位为她建立功勋、击落敌人飞机的罗伊同时又是一位很少预先通知就轻易取消约会的没有信用的家伙。

　　“就说说他的复杂个性吧。开始，我不想同他有什么关系，我尽量避开他。我甚至这样对他说过，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但是没起到什么作用，除了毅力之外，罗伊·福克简直一无是处。

　　“但是，我还要告诉你，第一印象真是太不可靠了。罗伊和我从来没有真正谈过心，也没有对方说过自己的真实感情，直到最后一切都太晚了……他走了。”

　　丽莎听了这话困惑不解，“他走了？”不过又立刻明白克劳蒂娅指的不是罗伊的死，而是在全球内战中他被调到海外。

　　过了一年，克劳蒂娅没有听到罗伊的消息，但后来，在外星不速之客坠落地球之后，两人都调到麦克罗斯岛。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顺，罗伊又有了新欢：洛波特技术，特别是变形战斗机，那是艾米尔·朗博士的科学家小组开发研制的一种战斗机。

　　“他经常去观看那些飞行器实验，我真的希望他把那股子执着劲用到探望我上来。”

　　她从来都没打开过罗伊以前送给地的那些礼物，几年之后，她把它们全都还给了他，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罗伊只是简单地把事情归咎于命运，他朝她无可奈何地耸肩，说，你不能想要什么都能成！是克劳蒂娅主动结束了两人感情上的相互伤害。另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他同一名女人跳舞，跳舞的姿势说明她们都跟他非常亲密，比克劳蒂娅跟他还亲密。

　　但最后，一个和今天晚上一样的雨夜，罗伊向她表白了对她的爱。他告诉她，他迷恋他的飞行和战斗，但心中也有对死亡的恐惧，他肯定自己会在空战中战死，但只有面对克劳蒂娅他才能说出心里的恐惧。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看清了战斗机甲虚张声势的背后还有一个敏感的人，既有真实的梦想也有真实的恐惧。”克劳蒂娅说，“在心底，我一直知道，但我们却没有说出来。我和他损失了多少快乐啊。我只是希望同样的事情不要在你身上重演，丽莎。”

　　丽莎喝光最后一点葡萄洒，把杯子放回桌上，茫然若失地盯着它发呆。瑞克从来没有罗伊那样出格，这点真是谢天谢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与瑞克的问题甚至比克劳蒂娅和罗伊的问题更严重，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竞争与控制……还有明美！罗伊可以从他的面具中走出来，但是瑞克·亨特却没有面具。

　　问题还是出在丽莎自己这里，哪怕喝了几个小时的酒，又经历了坦诫的谈话，她仍然不知道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

　　丽莎审视克劳蒂娅的爱情史的时候，瑞克的脑子里却在上演自己的历史。他回想起同丽莎的第一次交流，他把她称作“讨人嫌的老东西”，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妇女贴身内衣店，当时瑞克把自己弄得很尴尬。然后是两人之间数不清的争论，很多次都发生在通信网上，大多有关程序事项之类。后来他们被俘虏了，在天顶星人的旗舰上受审，第一次接吻……林凯插进来后引发的复杂矛盾，负伤后她去医院里探望他的情景，罗伊的死，她如何安慰他……最后是战争把他们连到一起，在阿拉斯加基地附近，当时还以为他们成了人类最后的幸存者，两人拥抱，命运日之后的两年重建工作中，他和丽莎成为朋友。她会在很晚的时候到他的住处来，一起吃点小吃、出去闲逛，在他巡逻时她就在这里读书，经常帮他把弄得乱糟糟的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还有不久前那一天，她给他看她的照片，像册里加进了他的照片……

　　他第一次彻彻底底看清了他们友友谊的全部历程，把两人的交往与各种复杂背景分开——明美、林凯、没有尽头的战争。地球重建——他们的关系全部凸显出来，成了他生活中意义最重大一什事。还有一件事同样一清二楚：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他扪心自问，自己怎么能把维妮莎也拖下了水，一起伤害丽莎？他意识到，自己固执地拒绝相信丽莎爱着他，因为他一直沉醉在对明美的痴情里。丽莎的出现威胁到这个梦的实现，就像明美威胁到丽莎的梦一样：那天早晨出发前那些刺耳的话都有了清晰的答案，瑞克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想法。他兴奋地跳下床，就像已经睡了一个月似的，精神饱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丽莎。

　　他抓起一柄雨伞，冲进雨中，向她家里跑去。她不在家，他找遍了城里她常去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看见她。他打电话给司令部，SDF－2上的值班军官告诉他丽莎已经签字离开好几个小时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地方了。

　　他走到街边的投币电话亭，用最快的速度拨了几个号码。

　　“开什么玩笑。”克劳蒂娅告诉丽莎是瑞克的电话时，丽莎一点也不相信。

　　“他在街口打电话。”克劳蒂娅笑了，放下了电话听筒。

　　“你是当真？”

　　“当然。”克劳蒂娅拿起福克的照片，一本正经地说，“待会儿我想跟这位伙计喝一杯，所以呀，别跟你那位朋友赖在这儿不走。”

　　丽莎一下子慌了，“我该说什么？”

　　“你该说什么？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我们真是白白浪费了一个晚上。”

　　没过多久，瑞克咚咚地在外边敲门了，克劳蒂娅递给丽莎另外一盒茶叶，“你的白马王子来了，去吧，去吧，把这个拿着，拿它打开僵局。”

　　他们静静地走着，瑞克撑着雨伞，两人肩并着肩。丽莎不断在心里演练对话，看看旁边。瑞克的情况好像也跟她差不多。毕竟他们在一起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晚上好像第一次约会。两人都忐忑不安。有些话，虽然还没说出口，但已经使他们不能像平常一样自在交谈。

　　“你冷不冷？”瑞克问。

　　“不……你呢？”

　　瑞克建议叫一辆出租车，虽然距离他们两人的住处都只有几个街区。其实这段距离最适合现在的情况。她笑了笑说她喜欢走路。

　　瑞克也同意：“是的，走路很好。”

　　“我经常在晚上散步。”丽莎说。

　　“那裉好啊，很好的锻炼。”

　　最后，她再也受不了两人这样沉默寡言，说：“瑞克，我们谈谈吧。”

　　他们已经到了离瑞克住处最近的一个拐角，瑞克说：“去我的住处吧，不过我没什么东西——我是说，葡萄酒或昔……”

　　她拿出那袋茶叶，“我正好有这个。”

　　瑞凫了，“真是救了我一条命。”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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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认清我们是谁，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动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物，这种虚幻的假象影响了我的动机、我的决定。只有当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无足轻重之后，我才算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简·莫莉丝，《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神》





　　2014年十一月来了又去，感恩节过去了。这个感恩节不是为了纪念第一批移民北美的先驱者，而是纪念两年前的这一天。当时SDF－1回到一片荒凉的地球故乡，为新麦克罗斯奠定了基石。洛基山脉西坡满山遍野鲜花盛开，天空每天都湛蓝湛蓝的。城市和平安宁，凯龙已经消声匿迹，明美又开始了巡回演出。

　　瑞克和丽莎频频约会。这天早上，在丽莎住处的小厨房里，她一边愉快地哼着小调，一边准备三明治和沙拉，计划和瑞克一块儿出去野餐。就是几天前，瑞克例行巡逻时在附近森林里发现了一处理想的地点，非常适合野餐。丽莎大感兴趣，当时就在桌子上摊开一幅该地区的地图。她上次休假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野餐更是好几年没去了。现在这份快乐至少部分应该归功于克劳蒂娅，正是克劳蒂娅要她对瑞克更坦白一些。丽莎对瑞克直陈自己对他的感情时，瑞克居然也说他对丽莎有相同的感觉，让丽莎又惊又喜。

　　几个街区之外的瑞克的房子里，他也在为这次野餐作准备。丽莎说了由她负责安排食物，他要做的就是到了约定时间准时露面。当然，这方面他毫无问题。不穿军装让他觉得有些新奇感。穿着便服，彻底回到日常生活，过起小日子，日复一日的平静，这些念头甚至使他有点儿恐慌，正是这种别扭的感觉令他不由得暗自怀疑，人类与天顶星人到底有多大不同，跟天顶星人一样，人类也变得越来越离不开战争了。

　　他正在刮胡子，电话响了，他放下剃须刀拿起电话，心想是不是丽莎催他赶快上路了。

　　“我马上就好，”他对着话筒就说，根本没问对方是谁，“一会儿就到……”

　　“嗨，是我！”

　　会是谁呢？瑞克拿着话筒楞了楞。

　　“我是明美！”

　　“哦，明美！”他回过神来，“你在哪儿？”

　　“四处转呗，”她避而不谈，“你现在在哪儿？”

　　瑞克看看话筒，感到奇怪，“家里。”

　　明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啊，我怎么忘了！我是想要谢谢你……你救了我。还有……林凯，我是真心的。”

　　“你不用谢我，明美。”瑞赶答得很简短。

　　过了一会儿，她问他今天有没有空，瑞克支支吾吾，没有说要出去野餐的事。明美就说希望他能够到纪念城去一下，离晚上的演出还早，她有几个小时的空闲。

　　“可是我已经有安排了。”

　　“唉，求你了，瑞克。”她撒起娇来．“我只住这里待一天，要

　　跟你见面的人肯定不会介意的。”

　　瑞克想起跟丽莎说的话，当时他动地取消其他一切安排，跟他出去野餐。，他看看表，能找个什么借口推辞呢？生病？又一场战争爆发了？

　　“求求你……”她在电话里重复道

　　“嗯，我想也许可以吧，”他让步了，“我也不是每天都能同你在一起。”

　　“咱们肯定会玩得很开心。”明美兴奋地说，“你的朋友反正天天都能见到，对吗？”

　　“是，对……”

　　“太好了！我在机场等你，我化了装，别人休想认出来！”

　　来了位老朋友！瑞克心里寻思着，放下电话。好长时间没见，今大正好来了。他很快拨了丽莎的电话，不巧她已经走了，很可能去了塞卡罗咖啡店等他。最好什么都不说，他最后决定，别露面就行。

　　这是个好主意。为什么好，理由很多。瑞克心里一边盘算，一边把老式喷气机降落在纪念城新建的跑道上，比方说，能趁机开开老式飞机就是理由之一。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碰过这种飞机了。还有，这么做对他和丽莎的关系有好处：他会把跟明美的关系彻底结束掉。当然，他不会说跟明美见面，只会说“纪念城那边临时有点事”。他对自己发誓，“以后要带她出去野餐两次，把这一次损失找补回来。

　　他整理了一下新的灰色跳伞服，跳下驾驶舱。他已经换下了粗斜纹棉布和法兰城农服，穿上了合适的套装，脖子上同着一条黑色围巾。

　　“我在这儿，瑞克！”明美站在隔离链后面向他挥手，“你是怎么来的，我的飞行员？”

　　他微笑着向她走过去。她身着毛线衫和裙子，高跟鞋，跟腰带相衬的红色大帽子，戴着一副墨镜，镜片大大的。

　　“想不到我还能认出你。”

　　她笑了，“正是我的目的，傻蛋。”

　　瑞克脱下跳伞服塞进包里，她绕开他旁边的栏杆，向他跑来。

　　立刻，他们已经手拉手走在一起了，互相并没说太多的话。瑞克一身西装领带，感到不太舒服，却尽可能不表现出来。

　　“听着，瑞克，很抱歉把你从你的约会里拖出来。我希望他不会对你生气，不管他是谁。”

　　瑞克干咳了两声，“哦，不，他不会介意……我改天再约他……”

　　明美紧紧靠在他身上，亲热地挽着他的胳膊。他们闲逛着的时候，周围的人打量着他们。

　　“你不担心有人也许会认出你吗……还有我，况且，呃……”

　　“同你在一起我永远不担心。”明美幽幽地叹了口气。把他的身子扳正对着她，轻轻抚着他的领带，帮他调正了，“以前我从没见过你穿套装。你非常英俊，看上去很有魅力。”

　　魅力？他反问自己。他记得早些时候穿着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有多么舒服，虽说没穿惯，挺陌生。但确实舒服。此时的他却穿着套装，手臂里挽着一位明星在纪念城里逛悠着。一副大人物派头，接受着来自左右的注目礼。明美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百思不得其解。丽莎想的是野餐和远足。

　　明美为他们租了一辆车。瑞克跟着明美上了车，坐在驾驶坐上，径直向城里驶去。

　　纪念城是距麦克罗斯最近的城市，两座城市是姊妹城，这里是在布历泰的指挥下由天顶星人建设起来的。它也有一个环坠毁的高耸的战舰而建的人工湖，就像新麦克罗斯城的环绕SDF－1的格罗弗湖。纪念城是天顶星人分离主义运动的先锋，最近，它已经获得麦克罗斯委员会的授权，实行自治。

　　明美觉得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但是仍然想对他表白自己的感情。如果奉承话没什么作用，她就寄希望于在餐馆里的安排来达到目的了：美丽的景致，可口的佳肴，舒缓的音乐……也许闲适的晚餐会比早午餐的气氛来得更适合一些，但在她的日程安排太紧，只有上午有几个小时空闲，她还得用无数的理由来向林凯解释，她需要安排私人时间。

　　切曼饭店好像不属于这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装修极尽奢华：落地窗、大型水晶吊灯、着晚礼服的服务生。尽管有这一切安排，整个设施却显得矫揉造作，像机场的自助餐厅。一个傲慢的领班向他们展示了餐厅的景致，尽管明美并没有要求作这样的安排，不过她倒也没有拒绝。领班带着他们沿着落地窗一路看了看。一位神色木然的钢琴师即兴演奏了一曲死气沉沉的曲子，毫无新意。

　　“你喜欢吗？”回到座位上后，明美问道，“我的制作人有位朋友是这里的股东。影星们都到这里来。”她没有立即引入自己想要说的话题。

　　瑞克留意到她言行之中的古怪。明美好像不能接受世界目前的状态。说起影星，别说纪念城，整个星球都没剩下什么演艺人士了！实际上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娱乐的观念正在回复到更早期的讲故事的形式，另外还有相当于宗教艺术的戏剧与老片子。

　　“有谁在乎电影明星？”瑞克尖锐地问。

　　明美对他笑笑，“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电影明星，而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是在你成为明星之前，明美。”

　　她的第一反应是告诉他她的想法：我向来就是一个明星。她有点不快，说：“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喜欢，因为我出j了名？”

　　“我当然喜欢你。”他安慰她，但是明美的注意力已经转到其它什么地方去了。瑞克瞟了一眼手表，又想到丽莎。等他抬起头来，明美拿出一份给他的礼物。

　　“用我的方式向你道谢，瑞克。”

　　他不想接受。毕竟那是他的工作，与帮了她一个忙不一样。不过她坚持要给他，说她认为这件东西有特别含义。他只得耸耸肩接受了。他打开包装纸，里面是一条冬天用的围巾，用羊驼绒织成的。在这个时代，这种东西极其罕见。

　　他把它围在脖子上，谢谢她：“只要我戴着它，就会想起你。”

　　“看上去和你的套装很配：”她评论道，希望自己别显得太紧张。让瑞克知道她对他的情意，这对明美来说太重要了。

　　“我觉得自己就像过去那个影星埃罗尔·弗林一样。”瑞克开了个玩笑，做了个夸张的姿势。

　　明美也笑了：“只要加上一把剑，你就和他一模一样了。”

　　明美很想拉住他的手，但这时服务生拿来了鸡尾酒，把杯子放在桌上。明美只好从弯腰放酒杯的服务生头上望过去。无奈地对瑞克说：“为什么服务生们总在最不恰当的时间为客人服务？”

　　这位服务生也不示弱，不亢不卑地回答：“为什么电影明星们总能找到抱怨的理由？”他一头长发，留着短胡子，此人今天早上也有点窝火。

　　瑞克忍住没笑出声来，看着明美会怎么办。但是明美并没觉得难堪。他接过她的话头缓干和了一下气氛，忽然开始觉得轻松起来。他们开始谈到两人以前度过的那些时光，几乎整整四年了。

　　对瑞克来说，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是明美却觉得那些事情已经过去好几百万年了。

　　“有些东西不会随时间改变。”瑞克说得含糊其词。

　　她点头同意，“我知道．我觉得自己的感情一点都没有变。”

　　她的回答同样不明确，但是瑞克的话已经在她心中唤起了阵阵涟漪，瑞克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时光回到以前的岁月。他决定单刀直入——就像丽莎不久前一样——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

　　“我仍然想念着你，明美，有时在夜里，我……”

　　餐厅门口发生了一阵骚动，那位领班在叫喊，要一位试图从他身边挤入餐厅的男子系好领带才能进入。那位长发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林凯。

　　端克和明美的注意力都转了过去，又茫然地彼此对望一眼。明美忽然捉住瑞克的手握得紧紧的，眼里泪光盈盈。

　　“求求你，瑞克，你要对我发誓：无论他做什么，无论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理他。”

　　“但是……”他想回拒。

　　“发誓！”

　　瑞克终于迟疑地点了点头。

　　片刻以后，林凯站到明美跟前。

　　“我四处都找遍了。”他尽量克制着自己，但怒气显而易见，“你明美知道我安排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快点，我们走。”

　　他朝她挥了挥手，要她一起走。明美没有动。

　　“不要犟，明美！我好不容易才把那些记者弄到一块儿出席发布会，你战斗这要托多少关系才行吗？”

　　瑞克也在克制自己，脖子上还围着那条围巾，还好，林凯压根儿没费神瞧瞧他是谁。瑞克猜想他可能还在因为被瑞克救出而愤愤不已：真是个混蛋！不过也许这是生意，也许林凯有权利生气，他准备起身离开，免得明美难做，却反被她把他扯进了纠纷。

　　“我们不用离开，我们走！”

　　林凯抓着她的手腕，“哦，是吗？”

　　“放开你的手！”她朝他厉声喝道．“你弄痛我了，你这个欺软怕恶的东西！你以为自己是谁？”

　　令人惊讶的是，林凯居然放开了手，瑞克也一动不动，心里却在谢天谢地，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哪怕一秒钟，他就会对林凯不客气了，也不管他发誓不发誓，也不管林凯会不会功夫。

　　钢琴师停下演奏，餐馆里的客人已经发现这里有一出好戏要上演了。

　　林凯故意假笑一声，转身对瑞克说：“职业演员就是这个样子……很有吸引力，是不是？”他晃晃悠悠回到明美面前，一副关怀备至的模样说：“好啦好啦，闹够了吧！来，做点跟你的年龄相称的事，大家都等着呢。”

　　明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双拳握得紧紧的。她抓过鸡尾酒，挑战似的一饮而尽，她的手微微颤抖．想努力控制住自己。瑞克设有阻止她，假装看着窗外。

　　“我醉了……”瑞克听见明美在说．“现在，我没办法再给你那些记者们作秀了。”

　　林凯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明美也许做得过火了。他闪电般抢过旁边的水杯，泼了她一脸。

　　“我让你冷静冷静。”

　　端克从椅子里跨出了半步，牙齿咬得咯咯响，准备做下一个动作。

　　明美呜呜哭了起来，林凯视而不见，又一次抓住她的手，“好了，别犯傻了。走！“

　　林凯在前面拖着，明美踉踉跪跄跟着走，她猛然间回过头向瑞克求助。

　　“林凯！”瑞克一声怒吼，等着他放开她朝自已扑来。林凯却选了另一种巧妙的方法，缴了他的械。

　　“你难道还不懂吗，亨特？”他说，话说得通情达理适度，充分控制着自己，“她有太多的事情必须要人照料。这个行当就是这样。”他看到瑞克稍有退意，又讥讽道，“哦，别担心午餐，我们会付账，是有点昂贵。也许你该回你的基地报到了，嗯？重新穿上军装，干点别的什么去吧。”

　　瑞克看到明美朝他点头，她抽泣着，又打着手势，要他按林凯说的做。林凯拖着她就走，一边喋喋不休地说自己什么都放弃了，而她却对自己的职业前途满不在乎。周围的看客们都觉得无趣，似乎觉得事情结束得太过简单，纷纷起身离去。

　　瑞克避开他们的目光，摸索着酒杯，抚弄着脖子上崭新的围巾。真是个流氓，他心里恨恨地骂道。

　　时间已近中午，塞卡罗咖啡店已经开始准备午餐，店外的桌子大半都是空荡荡的。天气忽然变冷了，很多人选择了店内的位置。可是丽莎仍然坐在席外的桌子旁，从早上九点钟她就一直等在那儿。她已经要了四杯咖啡，虽说冷了起来，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没动。瑞克那里什么消息都没有，但她还是决定待在这里，万一瑞克捎话过来她也能收到。很显然，他接到了命令，但基地设有人知道这事，也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如果哪里有什么警报，她也应该收到通报，但基地没有下达那样的命令。可是，瑞克接受了命令是惟一可能的解释。

　　清晨的好心情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随之而来的还有早晨异乎寻常的温暖。她正好看到一场小小的误会，一名喜欢步行的人和一名乘汽车的常客之间的辩论，逐渐演变成脸红脖子粗的争吵，丽莎联想到瑞克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也许被车撞了！

　　她焦虑不安，看了看时间，又给瑞克打了一个可视电话，但是他的住处没有回音。她的心情又跌回低谷，凝视着身边一片在风中滚动的落叶。

　　“通信部，这里是米切尔中尉。”

　　丽莎认征了自己的身份，不等她问问是不是有警报，米切尔就说：“海因斯上校，我还以为你和亨特中校在一起。”

　　丽莎立即后悔给他们打了电话。她的生活SDF－2控制室的值班员们知道得一清二楚，维妮莎、珊米、还有其他人。这种事怎么做都不对头：当她是一个冷若冰霜、平淡乏味、我行我素的人的时候，丽莎·海因斯是个“讨人嫌的老东西”，人人懒得理她的私生活；现在她采纳了克劳蒂娅的建议、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每一个人的眼珠子都盯着她转，好像她的事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必修课。

　　“你没有出去野餐？”米切尔问。

　　听筒的背景声里，丽莎听得见琪姆在说：“我敢打嘶，那个混蛋放了她的鸽子。”

　　维妮莎添油加醋地说：“我不是早说过吗，瑞克对她没兴趣。”

　　“闭嘴！你们两个像一对老母鸡！”米切尔忍不住笑骂道，丽莎把听筒从耳朵边拿开了。

　　“那你又是什么——大公鸡？”珊米伶牙利齿。

　　丽莎恼怒之极。她的私生活被这样让人在背后说长论短！

　　“算了！”丽莎冲着电话大喊一声，挂断了。“一群是非婆。”

　　她愤愤不平地骂道。

　　切曼餐馆的服务员不让瑞克继续喝下去，不过他已经是无数杯下肚了，瑞克晃晃悠悠回到那辆租来的汽车上，向机场驶去。

　　明美与林凯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现在看来应该这样分析：这是一场公开演出，瑞克·亨特是其中一个小配角，偶尔充当一下英雄。结局是明美选择了跟随林凯——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她没有改变，而瑞克却愚蠢地以为她能够改变；赠品、营救后的拥抱……都是演出。现在，在他无数次失去她之后，丽莎成为他的感情支柱。

　　前面，双通道的机场公路设置了障碍物，戴着白色贝雷帽的城防部队的下士在一旁警戒。通知说，这条路已经封闭了。

　　“有没有其它路到机场？”他靠在车窗旁问。

　　“机场已经关闭了，我们遭到天顶星人的骚扰。”

　　“我的飞机还在那里！”瑞克嚷起来。他的脑子不大清醒，没有出示他的身份证。

　　下士的手向腰间的武器摸去：“已经告诉你了，伙计，这条路已经封闭。”

　　瑞克咒骂了一句，猛踩加速器。小车向前嗖地窜了出去，冲向路障，岗哨拔出武器。事后，瑞克不禁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干，是因为明美还是因为酒喝得太多。经过最终分析，他意识到这样做是为了丽莎：他有事情，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丽莎！

　　“该死的蠢货！”哨兵一声惊呼，不知该不该开枪警告，忙着用无线电话向上面报告。

　　一只战斗囊沿着公路从容前进，不断用它的胸甲炮向停在地上的变形战斗机开火。附近一名天顶星巨人手持自动机炮朝正冲过停机坪的一辆救火车开炮。

　　“这些微缩人根本不堪一击！”他用天顶星人的语言嚷嚷着，战斗的欲望死灰复燃．他在地球的两年和平生括的记忆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名天顶星人穿戴着博图鲁军队的动力装甲，把一辆战斗机从地面抓起来，举过头顶，扔了出去，砸向几百英尺外一辆飞速行驶的卡车，战斗机像一发炮弹砸中卡车的顶部，一阵猛烈的爆炸后，两者化成了灰烬。

　　瑞克驾着车冲到机场时，空中出现了变形战斗机。他左闪右避，躲开加特林机枪的子弹，冲到一名城防部队士兵面前，出示了身份证，穿上制服，弄了一架亚瑟王神剑机甲。他已经看清有五个天顶星巨人，全都持有自动机炮，第六个穿着动力装甲，还有至少两只战斗囊。不知他们是天顶星不满分子还是被挫败的凯龙的手下，这些不重要，反正他们的火力大大超过城防部队。

　　即使情况如此危急，地面指挥官却们在向他索要许可令，警告他不要损坏战斗机甲！瑞克知道，这些全都要怪纪念城最近取得的自治。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援军，纪念城最终将落得个一无所有。他只得顺着那位指挥官，极力从酒精的迷糊中清醒过来。

　　这个时候，一架战斗囊一阵连发，把机场候机大厅打了个窟窿。他的伙伴手持加农炮对着机场上的私人飞机狂轰滥炸，已经觉得有点乏味了，也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候机大厅。透过刚性玻璃窗，他发现好几十微缩人挤作一团，躲在空荡荡的大办公室的桌子后面。一整天里，就数这副景象最逗。要端掉这一群人真是太容易了。所以他把自动加农炮的炮口从厚厚的玻璃后塞进去，把他们吓得四散奔逃，这样他可以在他们身上练练枪法。每一束白色的能量光束都击中一个躯体，把恐惧和死亡带给他们。

　　另一位对目标要求不那么苛求的天顶星人用光了手中火炮的弹药，他把炮弹一股脑儿全射到了机场的建筑物上，拼命想把整堵墙都弄垮。

　　瑞克驾驶着战斗机甲冲出停机棚，恰好看见一个天顶星的战斗囊抬起左腿准备踩扁他的小飞机，他想都没想就发出一串炮弹，战斗囊转眼便只剩下了膝盖以上的部分，随即向后轰然一声倒在地上。这下子吸引了其余天顶星人的注意力，他们蓦地回过头来，发现两架亚瑟王神剑机甲和一位铁甲金刚正与他们面面相对。

　　“天顶星叛乱分子！”瑞克通过外部网络喊话，“立即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我们被迫立即采取行动！”几名天顶星人的战斗机甲都把武器对准了他，他仍然把喊话重复了一遍。

　　“证明一下看看！”一名天顶星巨人藐视地说。他紫色面盘，蓝色头发，活生生一副暴徒模样。他向后面的战上挥了一下手，不由分说便开了火，自动加农炮的炮弹雨点般落在瑞克的装甲上。毫发无损。

　　“他们是讹诈！”他一阵乱嚷，用光了武器里的能量。

　　瑞克在驾驶舱中冷冷一笑：“给他们示范一下。”

　　一个角斗士出现在候机大厅的另一边。瑞克下达了命令，战斗机甲的导弹管里激射出一串导弹，带着闪光窜向空中。三名天顶星人用惊惧的眼光盯着导弹的轨迹，当导弹向下对准他们扑来时，天顶星人立即惊声尖叫，各自逃命。导弹在天顶星人脚下爆炸，就像一串引爆的烟火。三名灭项星人被炸开了花，一名天顶星人的身子射出一股巨大的血注后，一命呜呼，另两名还在苟延残喘，导弹里释放的瘫痪性神经毒气吞噬着他们剩余不多的生命。

　　“上！”瑞克对着战术空军控制网说。

　　变形战斗机变为守护者模式，铁甲金刚追逐那架剩下的战斗囊，但天顶星人的战斗机甲作了个假动作，一个侧滑，不料瑞克的亚瑟王神剑正面相对。瑞克的战斗机甲蹲伏下来，紧紧揪住对方不放。对方想从瑞克头顶飞过，瑞克的战斗机甲闪电般扭断了它的一条腿。战斗囊眨眼就报废了，砰的一声坠落地面，地面一阵颤抖，那只严重受损的机械腿悬在战斗囊的残骸上不停地弹跳着。

第二架亚瑟王神剑解决了逃过神经毒气攻击的那个天顶星人，变形战斗机不费吹灰之力便打发了穿动力装甲的那个家伙。

　　瑞克指挥民防系统部队清理战场，收抬尸首和机甲残骸，把活着的天顶星人押去受审。

　　“请向SDF－2通报，一定要提到我现在在这里。”瑞克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叮嘱了一句。

　　如果幸运的话，在他回到新麦克罗斯之前，丽莎就能会收到这里的情况通报。

　　丽莎已经把咖啡换成了鸡尾酒，服务员通知她停止室外服务时，他已经喝下太多的“血腥玛丽”了，满脸绯红。等人的游戏已绎变味了，成了锻炼自制力的疯狂实验。她醉眼朦胧，想像经过漫长时日之后，瑞克回来时在此地发现了她的骨骸，她枯萎的手永恒地粘附在热水瓶或者是野餐提篮上。

　　午后，气温至少降低了十五度，风也呜呜地刮了起来，秋天的落叶随风起舞．在她脚下打着旋。有一次，一只小狗从她身前跚跚而过，她从柳条篮里拿了些吃的喂它。有好几位变形战斗机驾驶员看到了她。她已经准备认输了。回家。她唯一能够接受的解释是：瑞克·亨特死了。

　　还没等她起身，就听到瑞克的声音。他从街那头跑过来，打扮得不同寻常，穿着他那套惟一的套装，一条长长的围巾挂在脖子上，全然不是她预料中的野餐和徒步旅行的打扮。她决定还是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让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瑞克。”她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对他说。

　　瑞克气喘吁叮地说：“我以为你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去了你的住处……你瞧．纪念城发生了天顶星人叛乱，并且——”

　　“叛乱？”丽莎说，吃惊之余又问，“没什么事吧？”

　　“现在，还好。但死了很多人并且——”

　　“等一下，我们对纪念城没有管辖权，你去那儿干什么？”

　　“唔，我……有一点公务——”

　　“当然，所以你穿上了套装。”

　　瑞克看看自己的打扮，仿佛第一次觉察到身上穿着套装：“这是为了我们的约会。”

　　丽莎笑起来，“我们是去野餐，还记得吗？不是去参加鸡尾酒会。”

　　“瞧……”

　　她挥了挥手，站起身来，手里还提着柳条篮和热水瓶：“现在去野餐看来太晚了。你好意思吗？我用了整整一个早晨准备食物，这是几年来我第一次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

　　瑞克自知理亏，唯唯喏喏，只有道歉的份儿。

　　“你应该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等了一整天，担心你出了事。我还以为你无论如何会给我捎个消息。现在，你却给我瞎编什么叛乱的故事，还有什么神秘的公务——”

　　“的确发生了叛乱！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向基地查实。我也想绐你打电话……”

　　她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既然已经来了，咱们至少可以散散步。”

　　瑞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梢微轻松了一点。丽莎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瑞克对她的百般安抚让丽莎觉得很是欣慰，他亲热地把脖子上围巾的另一头搭在她的肩上。

　　气温持续下降，空气中充满了冬季潮湿的雾气。她摸摸围巾，感觉一下它的料子，很软，又摸摸脖颊旁的衣服。忽然间，她的动作停顿下来。

　　她不大容易记住一个人的容貌，常常在跳舞时出错，还喜欢帮男朋友收拾乱七八糟的屋子，这些似乎都算不得什么，但她有一种特别的天份，而且很颇为自豪，那就是对香气和味道的识别力特别强。她敢对天发誓，这条围巾上的香味是那位天真无邪的林明美最喜欢的那种味道！

　　“把这东西给我拿开，亨特！”她厉声道，“你似乎用错了对象！”

　　“丽莎，请听我解释！不是你想像的那样！”瑞克努量想扭转局面，她把围巾的另一端甩回他的肩上。

　　“我知道这种香味．你这笨蛋！那就是你的公务，嗯？”她起身就走，“不要再打电话来烦我了！”

　　她痛苦地说，没有回头。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眼里的泪水。

　　雪花开始纷纷扬扬地飘落。

　　“晚上好，纪念城的女士们，先生们，”林凯在围绕域市的人造湖岸边的舞台上主持演出，“祝贺你们从中央政府获得自治。今夜为此举行降重的庆典。作为我们的特邀佳宾，明美小姐欣然同意参加今天的庆典，并为大家献上她至善至美的歌声。让我们在她的歌声中，殷切地期待一个灿烂美好的未来……让我们热烈欢迎……伟大的犬才——林明美小姐！”

　　管弦乐队开始演奏开幕曲，大多数由天项星巨人组成的观众纷纷鼓掌，欢呼。

　　开幕曲结束，林凯离开，走到舞台一角。明美出现在舞台上，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臂垂在身侧，麦克风在一只手中摇摆。

　　一段歌曲过门结束之后，明美还是没有反应。

　　林凯忐忑不安地看着她，乐队的演奏在一个低音伴奏里停顿下来，等待明美进入曲调。

　　“明美，那是给你的提示！”林凯焦急地低声呼叫。她没有反应，他又换了个方式，“不要开玩笑！你还行吧！”

　　“还行！”她露出一丝苦笑。现在乐队的演奏完拿停顿下来了，听众嗡嗡嗡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这是演出的一部分，是新的戏剧效果或其他什么。不久台下便响起有节奏的击掌声，中间穿插着喊叫：“明美！明美！明美！”

　　“这是怎么回事？唱啊！”林凯急得喊起来。

　　她一只手捂在胸前，眼睛从观众身上转移开了。一声叹息，听得林凯心惊肉跳。她忽然转向观众，“我很抱歉，我无法演出！”

　　掌声蓦地中断。

　　“我不会演唱，当我的心破碎的时候，我无法演唱！”她眼睛红红的。

　　她丢下麦克风，转身跑了。观众纷纷涌上前来。

　　林凯不相信这是事实，惊骇得差点昏过去，他担心发生暴乱。很快，他反应过来，示意舞台管理员把幕布降下来。

　　随着幕布徐徐降下，舰众们牢骚满腹，纷纷退场。天顶星人废弃飞船耸立在夜空中，从幕后向外看去，仿佛刺破青天的长戟。

　　林凯在舞台后面的湖滩边找到了明美。她独自一人，抱着双膝，瞪着荒废的天顶星人的战舰。他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哄得她高兴。平生头一次，他不在乎了。明美离开他了，离开了两人从前立下的远大志向。她似乎已经遥不可及，她对他不再感兴趣，不再受他的挟制了。

　　“全都怪你。”明美感觉到林凯站在自己身边，“自从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一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都断了联系。”

　　林凯干笑一声：”你一点都没变，是吗？还是一位自私的毛头小孩！你知道，和你还是个孩子时一模一样，你只考虑你想婆的。可是，你已经长大了。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今晚拒绝为他们演出，他们的感情又如何？你应该看看他们的表情……他们都是你的歌迷，他们非常爱你。而你却干了什么？你不辞而别，扔下他们不管了。那就是你！”

　　明美尽力不听他的话，坚决不让林凯左右她的思想。她知道他捣的什么鬼：现在千方百计说服她回去。而她知道结果会更糟糕。

　　“我再也不唱了。”她说得斩钉截铁。

　　林凯换了一种语气，“如果你敞开心扉，让爱涌出来，你会是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天才。通过你的音乐，我们可以战胜宇宙间所有邪恶，带给人民安宁与和平……这才是你的天才最可宝贵的地方，明美，但是你必须把它表达出来。三年来我辛勤努力，原因就是这个……但是现在，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我不能再见到你，至少有一阵子见不到你……”

　　一只渡船穿过湖面，响起悲怆的号角。明美紧紧咬着牙，痛恨林凯的伪善。他差一点就成功了，把她拖入他自己那个层次：玩世不恭的生活。不论他平常的话讲得多么高尚无私，他的和平演讲如何美妙动人，归根结蒂，他那痛苦的、玩世不恭的意识才是他的本质。现在他只是暂时离开她。当事与愿违的时候，离开就是他的处世方法。当然，他要让明美意识到，如果她不回到他身边，她将会就此堕落下去，那时面对毫无价值的她，他也无能为力了，因为她不值得他再去努力。对他的父母，他同样是这么做的，

　　他把他的夹克披在她肩上，准备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退出。“我希望某天，你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我永远爱你……”

　　“肉麻！”她在心里骂道，“鼠辈！”“白痴！”但同时，她好像对他产生了一种预见：看到他在荒原上的某个地片，和叛乱的天顶星人混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有新的举动……也许他可以把自己变得和他们的体型一样巨大——自我膨胀，至少他可以实现这方面的理想。

　　一阵微风吹过，把湿润的空气送过湖面。水面上波光粼粼，月影闪烁。她感到寒意刺透全身，回过头时，他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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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它的居民与船员心目中，SDF－1这座经历过三次生死轮回的群星间的城市是新世纪的诺亚方舟。与旧约里真正的诺亚方舟不同的是，很多人认为太空堡垒本身就是救世主，是传说中的耶稣基督再临人间，和他的信徒们一样装备着洛波特技术。古老的宗教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人们普遍强调回归基本教义，没有被种种变革创新所改变的基本教义。甚至连天顶星人也开始信仰宗教。

　　                           ——《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史》，第CCXⅢ卷





　　多尔扎的舰队已经被摧毁，南美大陆东部和西部海岸成了他的葬身之地，但亚马逊流域错综复杂的水系、广袤无垠的热带原始森林并设有因为飞船坠落受到太大破环。丛林地区的原住民过去纷纷迁往沿海大城市，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遭受天顶星人的毁灭性攻击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莽莽林海。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既是人间地狱也是绿色天堂，对许多幸存者来说，这片荒蛮之地成了他们理想的家园。

　　这里最近来了一位新客人，他就是凯龙。

　　与他待过的冰天雪地截然不同，这片森林里，每天都在发生争取生存的残酷斗争，痛苦、苦恼和死亡是至高无上的铁律，这里的环境对他而言是严酷的，但这里的生活法则正对他的胃口。

　　在地球武装战斗机甲穷追之下，凯龙被迫一头钻进这片丛林。他的部队折损大半，巡洋舰虽然完好无损，但已经耗尽了史前文化的能源供应。从管道中散逸的史前文化能源在这片丛林里扎下了根。这里的土壤条件很适合史前文化的种子生长，不久，凯龙的战舰便重重叠叠包裹在攀援植物、各种各样的卷须、寄生的兰花和蔓生藤萝之中，仿佛飞船已经在那里停泊了无数世代。也有一些让人高兴的事：凯龙现在的部下中有一部分人在微缩人的工厂里服过几个月役，学会了一种名叫“劳动”的陌生习惯，还掌握了更为重要的“修复”技能。而且，他的谍报人员仍然在发挥作用，从北方的城市向他报告战斗机甲的布署、史前文化的贮藏库、以及新底特律和纪念城的天顶星人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情报。再度出山指日可待……

　　此处，凯龙还得知，丛林中有许多失事的天顶星战舰，失事战船上的幸存者正在向他的新据点汇集。

　　几个星期之中，技术员工全力以赴修复巡洋舰的武器和航行系统，其他人则穿行于丛林之中，寻找食物和供给品。他们还经常袭击装备简陋的微缩人定居点。

　　闷热、潮湿的丛林迫使他们不得不回归到原始的生活状态，让他们变得更有人性。丛林的教化是缓慢的，连凯龙也没有觉察。纪律有些松懈了，特别是在男性与女性天顶星人的结交方面。大家的着装也不那么严格了，男人们常常打赤膊，或者只穿一件紧身背心。他们还慢慢习惯了出汗，这是他们身体上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就连当年在凡特玛星琊种地狱般的环境里天顶星人都没出过。凯龙的下属开始对他直呼姓名，凯龙也渐渐习惯了。

　　“司令，辅助动力恢复了。”一名技术人员告诉凯龙。

　　“那就启动吧。”

　　巡洋舰控制中心有四名工作人员，全都穿着无袖T恤，在烈日炎炎的午后，个个都无精打彩。向凯龙提建议的天顶星人坐在其中一个控制台前，他启动一系列开关，舰桥上的灯亮了。

　　“好样的。”凯龙赞扬了他一句，他拿起对讲器询问反射炉的情况。

　　船上某个地方，一名技术人员答复了凯龙他戴着耳机和麦克风，眼睛上还有一个单目增强镜，他曾经在新底特律的战斗机甲工厂个作了一年多。

　　“还没有反应，凯龙，也许根本没用，除非我们弄到一些史前文化能源。”

　　“主反应堆是什么状态？”

　　“只能勉强运行，不可能起飞。”

　　“这样不行！有没有办法把反应堆转到小一点的舰船上，用小飞船试试？”

　　“好的……”轮机舱技术人员迟疑地回答，“但它的续航力将非常再限。”

　　“能不能飞到新麦克罗斯，再飞回来。”

　　“可以，但是——”

　　“那就够了。”凯龙打断了下面的话。他一动不动，考虑了一会，尔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转向正在控制室对面笨手笨脚修理监视器的格雷尔。

　　“格雷尔，你在微缩人的城市里有信得过的谍报人员吗？”

　　“我想有，阁下。”格雷尔扭过头来。

　　凯龙向他走过去，弯下腰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格雷尔再次表示那名谍报人员值得信任。

　　“我有一个计划……”凯龙开了头，“利用‘空虚日’动手——”

　　“‘假日’，阁下。节日的一种。”

　　“假日！”凯龙鹦鹉学舌地重复了一遍，“不错……他们叫‘圣诞节’。微缩人会一门心思搞庆祝活动。”

　　格雷尔笑了，“我懂了，长官。是袭击的好时机。”

　　“你能够确定史前文化矩阵在什么地方吗，格雷尔？我先警告你，如果你不能够……”

　　格雷尔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当然，阁下。”

　　凯龙命令他打开巡洋舭所有通信频道，格雷尔点点头，凯坨隼起麦克风。

　　“请注意！”他开始演说，“我们将对微缩人的人口中心发动一次突袭。我们的目标是：存放在新麦克罗斯仓库里的史前文化矩阵驱动器，从现在起，全体人员随时待命。”凯龙的话完了。

　　“什么是‘圣诞节’，格雷尔？”

　　格雷尔讶异地望了他一眼，“据我所知，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一名微缩人传说中的英雄出生。”

　　“传说中的英雄？”凯龙一击学掌，“在我们发动袭击之后，他的名字应该改为‘凯龙’！凯龙，世界的毁灭者！”他一甩头，仰天狂笑，捏碎了手中的通话器，“凯龙，史前文化英雄！”

　　“有时候，我在想，还是当天顶星人时日子过得容易些。”康达忧伤地说。

　　布朗和利克同声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仍然是天顶星人，康达！”

　　康达撩开遮在脸上的淡紫色长发，看着他的伙伴，“我知道，我说的是我们还是天顶星战士的时候。”他转身摆弄着货架上的圣诞玩具，他们现在在公园街摆了个小摊．“用不着操心怎么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两个小时前新麦克罗斯开始下雪，让圣诞节前夕的欢乐城市更加迷人。这是几周以来第一场雪，也是许多麦克罗斯居民十年来遇上的第一场圣诞雪。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会问：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战争与痛苦之后，快乐是否真的回到人们的心灵之中？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焕发出来喜悦之情。

　　不过，利克，康达，还有布朗除外。

　　几个月之前。他们干洗店的工作忽然结束了，顾客给他们退回来一堆昂贵的亚麻被单，每一张上面都有林明美的亲笔签名，墨迹无法洗掉。那以后，他们干了一系列零零碎碎的工作，到了最后，在公园街摆了这个杂货摊，出售变形机器人、洋娃娃、填充小狗，前三个季度生意相当火爆，现在却无人问津。他们上一周挖空心思才卖掉两样东西，还是亏本处理。

　　“找们应该学会型富有闯劲。”利克很有见识地说。

　　“你究竟什么意思？”康达问。

　　利克想了一下，“哦，你知道：强力推销。”

　　布朗有点拿不定主意，“人家同意你那么干吗？”

　　“反正别人是这么给我建议的。”利克耸耸肩。

　　“好吧。”布朗应道，卷起袖子，露出结实的手臂，“不过在这个摊子里可搞不成什么强力推销。”

　　“他说得对，”康达表示同意，“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些玩具都装进大口袋——”

　　“就像圣诞老人。”布朗插了一句。

　　“对，把它们全都带到购物商场。在那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发挥一地’。”

　　利克瞪了他们俩一眼，“发挥余地，笨蛋。”

　　康达有点不好意思，“管它呢。”

　　“我说咱们就这么干！”布朗说得雄心勃勃，为计划推波助澜，“我们会成为这个城市里最有闯劲的买卖人。”

　　购物中心对面，公园街与麦克罗斯林荫大道的交汇处，空荡荡的儿童操场上，明美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她忽然从纪念城消失得无影无踪已经有三周时间了，报纸的杂谈专栏充斥着关于她的流言蜚语。自从她回到麦克罗斯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冒险离开小白龙饭店，她没有刻意掩饰自己的外貌，穿着纯色的勃艮第红外套和黑色毛线衫，刚刚够保暖。她对自己现在的样子很有把握，人们认不出这个全新的林明美，现在的她与那位在舞台和屏幕上永远乐观的明星迥然不同。

　　歌唱是她的过去。林凯，还有那些跟她演出生涯有关的每一个人都将成为过去。与朴凯发生冲突之后，她花了几天时间同经纪人万斯·哈斯尔伍德谈，他不仅要求她唱歌，还提出其它的发展要求。因此，她回到了叔叔和婶婶身边，他们热忱地欢迎她回来，帮她度过一段平静日子。但是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够长期和他们住在一起：某一天林凯也许会逛回来，而她再也不想被他纠缠。

　　如果不是圣诞节，如果是在夏天，如果不是人人都那么高兴，如果……

　　她伸出手去想捧件更多雪花，可是薄绒绒的雪花全都融化在她暖暖的肌肤上了，她又想起了瑞克。他现在在哪儿？餐馆里的事之后他还会跟她说话吗？他也许同某个人一起出去过圣诞夜了，那个人也许会是丽莎吧。每一个人都有可以依赖的人。

　　忽然，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抬头一看，通往公园的林荫大道入口处，三个人向她跑过来。其中最矮的那一位推着一种手推手车似的工具，另两人分别扛着硕大的背包和铺盖卷。三人都戴着棒球帽，穿着橙色的夹克衫，看上去很面熟……

　　“明美！”其中一个向她喊起来。

　　刹那间，她想起来了。无论她怎么掩饰，无论是现在的明美还是以前的明美，这三个人永远认得出她！

　　她从秋千椅上跳起来，向街上跑去。

　　利克，康达，还有后面紧紧跟随的布布朗并没有受到肩上装着玩具的大袋子、大背包和铺盖卷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赶不不明美。

　　“明美！”利克上气不接下气地喊。

　　他们勇敢地实施了富有闯劲的销售策略，结果被狼狈地逐出了购物中心，小孩们抓住他们哄抢玩具，他们只得落荒而逃，重新回到公园里游荡，寻找新的销售门道。

　　“也许她没有听到我…。”康达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解释。

　　“也许不是她。”

　　利克点点头说：“不可能这样，我们是她最忠实的歌迷。”

　　瑞克在他住处的厨房里，等水烧开。这时，他听到电视里广播的新闻。

　　“昨天晚上，我们报道了著名的歌星和电影明星林明美生病的消息。根据我们得到的最新资料，三周前她匆匆离开纪念城之后，现在已经被认定为失踪。官方消息认为，这与她的长期合作伙伴兼经纪人林凯的失踪有关……”

　　瑞克又听了一会儿．他断定，这两个人一定躲到某个地方一起闲逛去了。在切曼餐馆里目睹了他们的演出之后，事情已经很明显，明美完全受制于林凯。瑞克不愿意细想，人各有志，况且他还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丽莎只愿在通信网上跟他说话，语气里清楚显示了对他的态度。她拒绝讨论那件事，连一起喝杯咖啡的机会也不给他。

　　新闻播音员正在说亚马逊流域又有了什么新发现，门铃响了。瑞克解下腰间的围裙，起身开门。

　　居然是明美，他差点没认出来。她显得孤苦伶仃，垂头丧气，星星点点的雪花融化在她乌黑的头发里。她问能不能进来，道歉说没有事先打电话预约。

　　“我的朋友不必打电话预约，”瑞克从措手不及中回过神来。

　　她忍不住协心地哭了起来，瑞克默默地拥着她。

　　进屋之后，他把他的军装给地披上，倒了咖啡。她坐在他的床沿上，呷着杯子里的咖啡，感到片刻的安慰。

　　“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厌倦。”她给他说了与林凯争吵的事，还有纪念城罢演的前前后后，“无论什么时候，外界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大惊小怪，我真是烦透了……现在，回想我的生活，我得到了很多，却失去了生活的快乐，现在，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

　　她站在窗前，背对着他，呆呆地瞪着外面的满天飞雪。瑞克在她身后盯着她修长的双腿，寻思她是否要在这里过夜。

　　“你还有音乐。”沉默了一阵子，他说，自己也不明白指的是什么。

　　“如果音乐就是我的一切，那么我再也不想唱下去。”

　　“唱歌是你的生命，明美。”

　　“我的一生就像一首歌，随便唱唱就完了。”她纠正他的说法，下唇微做发抖。

　　瑞克做了个鬼脸，“开什么玩笑。”

　　“我再也不能演出了，端克。”

　　“因为林凯，对吗？”

　　她皱皱眉，“不是！以后能不能再见到他，我根本不在乎！不管我们是不是在工作，我们都始终在一起。他那些愚蠢的感情令我窒息。控制不住我的时候他只知道大呼小叫。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愿意听我倾述。”明美怔怔地看着瑞克。

　　瑞克有一种想要逃开的冲动。他清楚她正把自己朝什么方向带，这种情景他预演过无数次，但是他不想乘人之危。他渴望得到她，但他并不想借她和林凯分手这个机会。

　　同一时刻，就在明美在瑞克家里尽情倾述的时候，座落在林荫大道上的自助保健温泉酒馆里，丽莎正在同克劳蒂娅、麦克斯、米莉娅享受假日蛋酒。稍后，她乘坐出租车到了瑞克房前，径直向瑞克的住处走去，薄薄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

　　她要给他一件礼物，一件她买了很久的衬衫，同时给他们之间持续的冷战提供一个和解的机会。她在衬衫上浓浓地喷上了自己喜爱的香水（丽莎把这种香水叫做‘SDF－5号’），但她捉摸着瑞克可能并不喜欢这个玩笑。他每天都给她打一个电话，要么建议去喝咖啡，要么是去看电影，或者是去野餐！每一次她都拒绝了。但又避免两人发生面对面的激烈交锋（把咖啡店的事忘了吧，虽然那次在寒风中耗了她一整天时间）。趁现在正是节日，她决定宽恕他。瑞克的轻率也许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她要两人发展出什么结果的话，她就得学会别老这么生气。

　　走近房间的时候，她注意到前门是虚掩着的。她近时刚好听到明美的声音在说：“没有人理解我．没有愿意听我倾述。”丽莎永远忘不了她的声音，就像忘不了那种香水味一样。

　　“演艺圈里的朋友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明美继续说．“你瞧，瑞克，你是惟一关心我的人，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我能不能在这里待上一阵子？”

　　丽莎屏住呼吸，几乎要把捂住口的拳头塞进嘴里去。她知道自己无权偷听别人的私事。但是她的腿却身不由已，动弹不得。

　　明美恳求瑞克：“我没有别人可以依赖！”

　　丽莎的一生似乎顿在悬崖边上，之后她听到瑞克说：“可以！”此时，丽莎觉得自己坠下了万丈深渊。她轻轻地带上门，悲痛难以自禁，她泪眼婆娑，冲了出去，没跑多远就一头撞到一个男人身上，那人问地是否有事。她像个泼妇似的把他一顿痛骂，叫他少管闲事。

　　此时，克劳蒂娅出没于一个又一个酒吧．一个又一个派对！她的弟弟文斯和文斯的妻子琼·格兰特博士，邀请她过去喝上两杯，但她谢绝了。她也无心回自己的住处去独自面对无边的孤寂，这样的感觉每一个假日都挥之不去。那个在战场上虚张声势的罗伊在度假日的时候也表现出传统的一面，两人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刻，闲闲散散共进午餐，在月朗星稀的夜晚漫步雪地，夜深人静的时候交换礼物，倾诉衷肠。在经过她面前的每一对亲密的男女身上，她都看到同样的爱情魔法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不久她发现自己又转回自助保健温泉酒馆，希望能碰到一两张熟面孔。

　　她最不希望碰到的人是丽莎，但蓦然间，克劳蒂娅却发现她就在那儿！一滩烂泥般瘫倒在吧台上，面前放着一个快要见底的葡萄酒瓶子。

　　她嘴里哼哼唧唧唱着歌，断断续续毫无节奏地唱着明美那首《怯场》，克劳蒂娅站在那儿听着，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她耸了耸肩，拖过旁边的凳子坐了下来。

　　“伤心的时候有个朋友来，真好。”丽莎含混不清地说，笑了起来。

　　酒吧里，接下来的好几个小时，两人饮下了无数杯酒，频频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敬酒之后，似乎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当太阳在格罗弗湖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人们互相吻别。

　　克劳蒂娅今天休假，丽莎却不得不去上早班。一名年轻军官用他的敞篷吉普把丽莎匆匆送往SDF－2。

　　她很吃惊，自己居然这么清醒。酒量大突破，痛饮之后，第二天居然不头疼。她想让自己享受一下兜风的快感，冷风扑面而来。昨晚的事又涌上心头。她暗暗告诫自己，是时候放弃了，放弃吧，让明美再一次得到瑞克，让她把他全部占有。

　　丽莎走进指挥中心的时候，她听到琪姆和珊米又在议论她，这些天这种事情太平常了，她只好等在门外边，直到她们说完为止，她对自己感到奇怪，为什么能够这样容忍。

　　很显然，她昨晚一整夜都在自助保健温泉酒馆独自度过的消息已经传开了。珊米说：“不过，你不应该道听途说。”

　　“你也会这么干的，要是你想忘掉一个人的话。”琪姆的话让丽莎不禁回忆起昨晚的事，想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做了什么难堪的事。要是她稍微来得早一点……

　　“丽莎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不会做那种事。”

　　“当然，谁像你。”

　　这句话把话题转开了，一分钟后丽莎觉得可以安全地进去了。琪姆、珊米和维妮莎都在，现在都换上了一副笑脸。丽莎也找不出什么漏子报复她们，维妮莎提到圣诞舞会，这是丽莎第一次听到舞会的事。

　　“你是说没人告诉你？在舰桥上召开。你把瑞克请来吧，我保证他喜欢去。”

　　维妮莎是在刺激她？丽莎问自己：“哦，我觉得他去不了。”

　　”可他今天有空啊。”

　　“不错，但他在家里，同可怜兮兮的……”

　　“哦，”维妮莎没等地说完就接过话茬，“不舒服？真是太糟了。”

　　正在这时，舰桥的公共广播系统响了起来，传出一个女性的声音。

　　“这里是基地保安部！天顶星军队正在攻击工业区！各单位注意！紧急通知！”

　　凯龙的指挥囊在新麦克罗斯的大街上风驰电掣，五个战斗囊跟在后面。拂晓前，他们已经潜入城市，隐蔽在湖中冰冷的水面下，在凌晨发动了突然袭击。格雷尔的战斗囊在前开道。不过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他领着队伍已经三次经过同一地点了。

　　“你究竟在干什么？！”凯龙用通话器向他吼叫，“你在领着我们兜圈子！”

　　“史前文化就放在这里什么地方。”格雷尔回答，“我的谍报员——”

　　“你的谍报员全都是白痴！现在听我的，你的无能会送掉你的小命！快去找！”

　　吉普车和城防部队的车辆在城市中四处通知，报告天顶星人发动了攻击，同时引导人群立即寻找庇护所。迄今为止，天顶星的行动范围仅限于湖对岸的设备贮藏库和工业区，但这并不说明在他们的嗜血性格和破坏欲的冲动驱使下其他地区不会受到攻击。

　　警报响起的时候，麦克斯和米莉娅正在打开送给黛娜的礼物。两人将孩子留在邻居爱默生家，立即赶到基地，等候格罗弗将军司令部的进一步指令。有点像过去的情景。

　　格罗弗将军从睡梦中被唤醒，现在出现在SDF－2的舰桥上，这在以往很少见。艾克西多最近已经从洛波特工厂卫星返回，继续他的微缩人习性研究，他现在站在将军的旁边。遍布工业区的监视器已经查明天顶星人奇怪的行动路线。格罗弗和艾克西多两人都认为那架军官型战斗囊一定是凯龙在驾驶。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这一次他们没有破坏什么。他们的战斗囊现身时，有好几名岗哨被杀，但此后再也没有破坏什么。”格罗弗谈了他的分析。

　　艾克西多，这位微缩化的天顶星人顾问严肃地点点头，“不错，将军，如果这是一次攻击，他就会集中到军事目标上或者其它什么他喜欢的目标。据我估计，他来这里，无非是想得到史前文化，他的战斗巡洋舰需要它。”

　　“那么，我们把防御力量集中到工业区。”

　　艾克西多表示赞同。他匆匆扫视了将军一眼．又神神秘秘地补充了一句：“将军，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格罗弗惊讶地说：“当然，艾克西多。”

　　这名天顶星人说：“让他找到他要的东西。”

　　由于格雷尔的失误，他们在设备贮藏库的行动计划落空了，凯龙让他的战斗机甲在后面跟着，自己走到街面上，手持一门自动机炮，一副典型的凯龙式的目空一切的样子，他稳稳地站在街面上，变形战斗机俯冲而下向他扫射，他的自动机炮把它们从空中逐一击落，连脚步都没挪动。

　　阿卓妮娅领着一支牵制分队穿过湖面。分队由动力装甲部队和克佐罗军队的因维德侦察舰组成。总有一天，地球上空将会出现更多的天顶星人战舰……

　　她带领着牵制分队向城市相反的方向飞行，成功地引开了追击凯龙的变形战斗机。双方在湖面上空遭遇，刹那间，凄厉的寒风夹杂着狂躁的热流。飞船闪亮的甲胄翻滚，死亡的幽灵漫天游荡。

　　麦克斯位于战场的中央，在突直如其来的地狱风暴中，他的蓝色变形战斗机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一个虚晃避开敌人的导弹群攻击，加特林机炮随之还以颜色，喷涌而出的超轴弹纷纷击中入侵者。米莉娅同他并肩战斗，击落了两架敌机，然后是第三架侦察机。米莉娅不知道那些剩下的战斗机甲里面，究竟哪一架里面乘坐着她以前的上司，凯龙现在的伴侣，阿卓妮娅！

　　瑞克永远保持着他的绅士风度，他睡在沙发上。半夜里，他觉察到明美站在身旁，但他仍然假装睡着。她给他紧紧毛毯，在黑暗中对他微笑。他睡得不好，脖子有点痉挛，左臂压麻了。什么地方传来鞭饱的响声，把他吵醒了，其安他并不想这么早起来。

　　他走到窗前，看到湖面上方明净的天空中飘荡着浓浓的硝烟，他飞快地打开电视。厨房里沙沙作响，他知道明美在里边。瑞克抓过衣服，MBS的新闻播音员范·福蒂斯伯正在播音：

　　“这里是刚刚收到的特别公告：据报道，天顶星人的突击部队集中在城市的工业区。几分钟后会有伤亡报告……”

　　瑞克吃了一惊，“怎么没人通知我？“他冲着屏幕大喊，拉下他的鸡心领毛线衫，找到军服，“丽莎在司令部值班，她应该知道在哪儿找得到我！”

　　明美紧张地守在门口，瑞克见她惊疑不定的样子，想让她安心，“不要担心，这是例行公事。”

　　因为恐惧，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她拉住他，“请别让我失去你，我好不容易才找回了你！”

　　瑞克捧着她的脸，轻轻吻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说完他匆匆离开了。

　　凯龙多年与因维德生命之花朝夕相处，受生命之花影响，他的感知力远远超过常人，特别是在寻找因维德之花、或者它的变体——史前文化矩阵的时候，他的感知力表现得尤为突出。

　　撕开金属仓的防水油布封口，他笑了，他的心几乎要从胸膛里跳出来，禁不住热血沸腾，“矩阵贮藏库。”他喃喃地说。

　　里面的圆柱体只有他身高的一半，约为他体重的两倍，不过他轻轻松松就把它扛到肩上，回到他的战斗机甲上，把这东西用何服夹固定好，用绞盘紧紧地绑在战斗囊的底部。

　　血腥的战斗遍及整个工业区，铁甲金刚和巨人们展开惨烈的搏杀，但凯龙目的已经达到，他发出命令，要求部队撤退，向西南方向突围而去。

　　瑞克已驾着骷髅一号升空，从麦克斯那里收到最新通报，示意变形战斗机归他指挥。

　　“准备在N区截断他们的逃跑线路！我们不能让他们带着史前文化矩阵逃走！”

　　麦克斯也加入到骷髅中队里，把剩余那艘侦察船留给米莉娅和她的战斗机分队对付。

　　“后面的情况似乎有点不妙……”麦克斯告诉米莉娅，正说着，他的眼睛定在了战斗机的显示器上，他留意到有什么巨大的物体落到N区……“一艘天顶星护卫舰！“他一声惊呼。

　　瑞克眼看着它着陆，护卫舰的四只柱状腿轰然刺入建筑物的屋顶，重重地陷进公路路面。这是一艘奇形怪状的战舰，体形像一只臃肿的海象。腿有点像建筑师的圆规，巨大的后部推进器就像一个特大型的高音喇叭。它的腹部位置敞开着一个巨大入口，凯龙的战斗囊和攻击战斗机甲正徐徐上升，进入钢铁的腹腔中去。铁甲金刚和亚瑟王神剑机甲的子弹射在它的装甲外壳上就像一粒粒花生米，连给它挠痒都不够。

　　“注意，微缩人！”战舰升起的同时，传出凯龙的喊话声，“毁灭者凯龙祝你们圣诞节快乐，我代表圣诞老人向你们致以特别的祝福，祝你们这群笨蛋以后的日子每天都和今天一样灿烂辉煌！”

　　猛然间，新麦克罗斯不知被什么东西击中，忽然间全城一片大火。稍后，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凯龙的喊话和目击者报告）分析，得出结论：一个天顶星间谍打扮成圣诞老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与“毁灭者”凯龙保持着联系，正是他引发了天顶星间谍暗藏于城市各个地方的难以计数的炸弹……

　　变形战斗机放弃了对护卫舰追击，回到麦克罗斯城，忙着对付城里四处燃烧的大火。城里已是一片火海，仿佛人间地狱，变形战斗机一遍又一遍地把防火弹投掷下去。

　　这天傍晚火势才得到控制，城里开始统计伤亡数宁。医院里人满为患，圣涎节欢乐的气氛被人们送葬的悲哀冲洗得踪影全无。不过，到了黄昏时候，许多劫后余生的家庭重新团聚，城里保持着战后的寂静。频繁的破坏和频繁的重建后，剩下的麦克罗斯人民都是顽强的幸存者，他们已经习已为常，面对死亡也已经泰然自若。远处的街区传来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为死去的人祈祷！街上响起了圣歌，SDF－2号的全体船员继续执行原计划，用灯光组成的花环照亮舰体，一棵神圣的圣诞树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徐徐升起……

　　瑞克简单地与丽莎打了个照面。尽管他已是筋疲力尽，但仍然满腔怒火。

　　“我和维妮莎谈过，她告诉我，你说我不舒服，在卧床休息！你明明知道并非如此！在首次警报响起时就应该通知我！”

　　“我并没有说你身体不舒服，”她避开他恶狠狠的眼神，“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并不想受到打扰……”她顿了顿。他谜惑不解地看着她，她又说：“有客人的时候你应该谨慎一点，至少学会把你的前门关好……昨晚我想去给你说一声圣诞快乐。明美和你待在一块儿，我全知道。”

　　他撂下这件事，回到家，进到房间，似于刚在办公室里干了一天回来，给明美打了个招呼。

　　看到他回来，明美欣喜若狂，“谢天谢地！”她激动地拭去眼角的泪花。

　　“不是说了吗，我会回来的。”他轻松地笑了笑。

　　她转身跑了，补了一下妆。瑞克看见她已经准备好两人的晚餐，满满一桌，还有一个蛋糕，上面覆着糖霜，还插着一支蜡烛，有个小小的圣诞老人。

　　“我为你做的，”她轻柔地说，从背后搂住他，“我可爱的瑞克……我是多么担心。”

　　瑞克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感到她紧紧地贴在身后，忽然来临的幸福令人难以置信。

　　“你想过放弃部队的工作吗？请考虑一下吧，我不想失去你，瑞克，永远都不想……”

　　晚餐后她点燃蜡烛，祝他圣诞快乐。

　　“也许我们会有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瑞克把日间的混战和与丽莎的口角忘到了九霄云外。

　　明美长舒一口气，闭紧了双眼，向前倾去，瑞克也和她一样，两人的唇贴在了一起……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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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凯龙可能会明白，格罗弗让他带着史前文化矩阵离开麦克罗斯，是做出一种和平姿态。格罗弗对敌人使用了驱逐的方法而不是闭门死守。意思是说，你想要的东西已经到手了，请你走吧！但是有一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格罗弗和艾克西多怎么会对凯龙作出这样错误的判断，回家——使命还未完成就回家？对凯龙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罗林斯，《天顶星三巨头：多尔扎、布历泰与凯龙》





　　复仇，复仇！凯龙脑子里写满了这个词。

　　如果说以前有人对凯龙的领导能力还心存疑虑的话，那么现在，对新麦克罗斯的奇袭不仅排除了这些疑虑，而且让部下们对他更加忠心不二，甚至于对所有的天顶星人而言都是一个激励。现在，他成了“毁灭者”，不再是那个为了一己虚荣可以牺牲数以千计生命的阴谋家凯龙了。掳获史前文化矩阵后，他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闲居两年的星球，重返故乡。部队对他忠心耿耿，哪怕追随他下地狱也在所不辞。是的，地狱，正是他想带他们去的地方……

　　“所有能盛输入达到有效水平，先生。”一名轮机舱技术员向水泡状观察指挥中心报告。

　　“检查反射炉。”格雷尔对着通话器命令，他笔直地坐在他的值班室里，心里暗自庆幸麦克罗斯的行动总算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了。如果凯龙没有找到矩阵，那么他格雷尔肯定活不了。

　　毁灭者本人正在桌子前踱来踱去，双手握在背后，来回快速转身时披在肩上的墨绿色斗篷卷起一个漩涡。

　　“状况稳定。”轮机舱的技术员继续报告。

　　“我们已经能量充足。”阿卓妮娅补充了一句。她坐在格雷尔邻近，也是一身军装。

　　凯龙握紧拳头，走近指挥中心的弧形控制台。他充血的眼睛似乎要冒出火来，“太好了！”他嘶嘶地说，“我们要立刻离开这鬼地方，与洛波特统治者汇合！”

　　格雷尔和阿卓妮娅双双敬了一个军礼，凯龙继续说：“但在离开地球之前，我要先摧毁SDF一1！”

　　他的两名部下蹬大眼睛，不解其中含意。他们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地球军队不会那么愚蠢，让他们有机会再次偷袭成功。他们肯定会严阵以待，最新建造的太空堡垒有第一流的技术，正等着他们去送死。凯龙心里也是一清二楚，这一次，再从他们掌心溜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要对这些微缩人最后一次复仇。”格雷尔和阿卓妮娅听到他低沉地自言自语。他回过头来，毫不犹豫地下令起程。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无言以对，启动了航行程序。

　　巡洋舰战粟着，在高频振动下发出沉闷的轰鸣。史前文化矩阵的能量气势磅礴，穿过舰船委顿的系统，厚重的反射炉恢复了生机。推进器喷射出火山爆发般的强大动力，反作用力推动舰体挣脱舰体是纵横交错的藤蔓的束缚。巡洋舰缓缓脱离地面，似乎地球也能感觉到它身上的负荷在减轻：生长在舰体上的生物死死地粘附在上面不肯轻易让这个危险的俘虏脱手。

　　但最终邪恶的力量获得了胜利，它带起一大片地面表皮和森林附属物，毁灭者凯龙的无畏级战舰终于破土而出，挣脱了地心的引力，向着自由，向着北方冲天而去，奔向复仇与死亡。

　　世界末日！丽莎在为自己哭泣。

　　凯龙发动吊诞袭击两周以后，新麦克罗斯仍然没有恢复元气。

　　最初，那些经常遭受毁坏的地区的居民还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地进行重建，准备再一次拾掇起他们支离破碎的生活，重建他们梦想的象征新麦克罗斯城，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打击造成的影响慢慢显露出来，连最坚韧的意忐在日复一日的磨蚀中也丧失殆尽。

　　人们只顾及自己的房屋，破坏的街道只能放任自流，新近受到的毁坏更是无人问津，一些人甚至把庇护所当成栖身之地，另外一些人则逃到其它城市，或者在不毛之地的荒原上颠沛流离。人们开始放弃曾经既拯救过地球又带给它毁灭的东西——SDF－1号。

　　丽莎·海因斯现在正站在太空堡垒突出的舰桥上，同她眼前所见到的格罗弗湖沿岸城市的残垣断壁的景象一样，她的内心也已经心灰意冷。她失去了瑞克，没有了他，丽莎的生活变得空洞虚幻，仿佛人去楼空的城市。想到从今以后就将孤独一生，她不禁泪如雨下。

　　“丽莎！”克劳蒂娅在她后而喊道。

　　她擦擦眼睛，转过身来。

　　“格罗弗将军派我来找你，你在舰桥上干什么？”

　　“我想单独待一会，”冷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我想辞职。”

　　虽然克劳蒂娅几周前就发现她有这个迹象，但她仍然感对惊讶。“你在开玩笑。”她直截了当地说。

　　“不，我是认真的，克劳蒂娅，”丽莎的声音有点嘶哑，“我只是再也无法忍受。军队……瑞克……我要放弃——我并没有大家想像中那么坚强。”

　　克劳蒂娅掂量了一下，决定狠心一点，“少来这一套，丽莎，你谁也骗不了，只是自己骗自己！”

　　这就是同情心，丽莎心想，她被克劳蒂娅的反应吓了一跳，或许是因为她没自解释清楚的缘故。

　　“你说的全是傻话，无病呻吟，像个小女生！”克劳带娅走近了些，逼视着她，“你是个军人，从出生，到成长，到训练，怎么能就这样退出，让别人不战而胜！”

　　丽莎毫不动摇，“斗下去有什么用，说到底部是跟自己的心魔战斗，克劳蒂娅，我认输了。如果瑞克更喜欢明美，我无能为力，只能听从上天的安排。”

　　“你能够熬过去，重新站起来！”克劳蒂娅加重语气说，“军队就是你的生活，好姑娘。如果辞职，你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抛弃了。”

　　丽莎不为所动，“我不得不放弃。”

　　“你是在逃避。”

　　“随你怎么说，我不能再同瑞克一起工作，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回家和她在一起。如果你不懂……”

　　他对你没那么大影响，克劳蒂娅想告诉她，你不能让他对你产生那种影响！但是她的心了解丽莎，解得太清楚了。“我当然懂。”她轻声说。

　　身处高位的寂寞！格罗弗一上午已经说了三次这样的话。他希望艾克西多没有那么快回到洛波特工厂卫星去。他很想念他，他发现这位矮小的天顶星人那敏锐的思维丝毫不受情感因素左右。他很像艾米尔·朗，除了纯粹智力方面，他还有艾米尔·朗一样的冷静和细致，这个人——格罗弗总是更愿意把艾克西多当成人类——忠心耿耿而且毫无偏见，他的同情心在人类和外星人中都难得一见。他们两人建立起了稳固的友谊，共享乐趣，彼此信任。

　　格罗弗坐在他舒适的椅子里——SDF－1舰桥上的指挥位置，透过刚性玻璃窗，凝视着麦克罗斯的港湾。不论大事小事，每个人都知道来这里找他。事情太多了，他欲罢不能。他考虑过引退，他想彻底放松，回顾一下过去的二十年，理清自己的思路。他需要认真审视他的成功与失败，对自己作一个全面的评估。评估自己曾经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这些决策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生命，千千万万……

　　他承认自己作出过许多错误的决定，事实上的确如此。他只祈求他以后的决定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丽莎向他报告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到舰桥上，双手背在身后。

　　“我要你来，是有新任务给你，上校。”

　　“我很……抱歉，先生，但是我恐怕不能接受新的任务，”丽莎说。

　　格罗弗猛地转回身，提高嗓门问：“为什么？”

　　丽莎低下头，“将军，我已经决定辞去军职。从我现在的情况来看，对我本人和我的工作来说，辞职是最好的决定。”

　　“但现在的什么情况？”格罗弗想知道。

　　“我……我需要离开一阵子，将军，因为个人原因。”

　　格罗弗眯缝起眼睛，“那正好，我要你去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去旅行。”

　　“不，先生。”丽莎摇摇头，“我很遗憾，先生。”

　　换一种套路试试！格罗弗暗想，“废话，你不能置你的职责于不顾，仅仅因为某些个人情感，其实你正需要去克服它，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

　　丽莎瞪着将军，睁大双眼，“你是说，你，你已经知道了？”

　　将军做了一个不屑一顾手势，“天哪，我也长着眼腈，对不对？关于你和亨特的事，恐怕你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

　　丽莎眼前一亮。笑了，“我打赌你知道。先生……这次的新任务，嗯，是否——有意成全啊？”

　　“你这是什么活。”格罗弗喷了一下鼻息，“你是太空堡垒最有才能、经验最丰富的军官，这样的选择顺理成章。”

　　“先生……”

　　格罗弗清了一下嗓子，“你知道，新的太空堡垒已经建造完成，我希望你来指挥它。”

　　丽莎惊讶地捂住胸口，格罗弗表示要由她来指挥SDF－2，但这件事以前连提都没提过，“什么？我来指挥？”

　　“这是一项长期的重任。”他提醒她。

　　“无论多么沉重——我愿意！”

　　“好！”格罗弗随即请她走上前来。她向前几步，顺他的视线看去。

　　东方的地平线上是一片湛蓝的天空。更上面是晦暗不祥的阴云，雷雨云在天空中狼奔豕突，冬日的阳光从更高的地方刺穿了云层的薄弱之处。这是一幅宏伟的、充满杀机的晨景。

　　“我们的地球是一颗美丽的星球，我们要保卫它。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不得不请求你离开这颗星球一段时间。”

　　丽莎一瞬间有点呆了。

　　“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人类为了成长，不得不离开培育她的摇篮！”将军解释说，“到宇宙深处去开拓更多的疆域和空间……你的任务是担负外交使命，到洛波特统治者的发源地去。”

　　“去泰诺星，先生？”丽莎怀疑地问，“可是怎么去？”

　　“那就是SDF－2的新目标。布历泰司令和艾克西多会帮助你，不过有凯龙给你领路，可能会容易些。”

　　丽莎眉头紧锁。

　　“上校，我们让凯龙得到史前文化矩阵是有目的的。只是我非常遗憾，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在城里发生那些爆炸事件。”

　　“凯龙是我们去泰诺星的票。”丽莎沉思良久，“但我们为什么要去泰诺星，将军？”

　　“像上一次那样的大毁灭，如果再来一次，人类不可能幸存。我们的防御系统已经改良了许多，但即使如此，也抵挡不住洛波特统治者们的精良科技。除它们之外还有其它种族，听艾克西多说，还有所谓的因维德人。我们必颁与洛波特统治者讲和，对我们两个种族也许都有好处。”

　　“讲和。”丽莎重复了一遍，似乎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横穿银河系去求得和平。”

　　这就是实现了心愿的负面影响，瑞克在想。

　　从他郊外住房的窗户看出去，一队变形战斗机飞过头顶。他已经有一周时间没有飞行了，与他的新室友（或者说伙伴）一起，共度闲暇时光……可这些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茫然。和明美在一起很愉快，不过瑞克感到有点无所事事，没有飞行，没有任务，没有努力的方向，成天就他们俩待在屋子里边，他们可以睡得很晚，可以一起下厨房，一起看电视，忽然之间，两人间没有了话题。

　　明美走进房间，好像看透了瑞克的心事。他已经厌倦她了吗？

　　“瑞克，你为什么不退役？我们可以搬到其它地方去，只要你愿意。我是说，如果我们放下眼前所有的东西，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你愿不愿意？”

　　“平平淡淡？”他有点难以理解，严厉的口气与平常不同，“看看外面，明美。再也没有什么平平淡淡！”他无奈地摇摇头．“即便有，我想我们消受不了。”

　　“为什么不能？生活这么丰富多彩，不应该只是这样子，还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我们没有体验到。”

　　瑞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呼出来，喉头感到一阵阵发紧，“人们需要我们，他们需要我这样的人保护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在精神上给他们以力量。我们怎么能够甩手不管，一走了之？”

　　她双手温柔地把着他的肩膀，“生话很滑稽，不是吗？没什么事情会是你想像的那个样子……当我们初次邂逅，我完全沉浸于罗曼蒂克的浪漫美梦之中，后来，一部分美梦变成了现实。但并不是我为我们俩所做的梦里那个样子，瑞克。”

　　“什么梦？”

　　她目不转睛、含情脉脉看着他的眼睛，“我们结婚吧。”

　　瑞克的反应就像是挨了一闷棍，他说的话难道她根本没听见吗？……可他一面这么想，同时心里也明白，他们俩之间的问题，根源不是战争，也不是两人不同的职业，而是别的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谢天谢地，门铃响了起来。两个人都跳了起来去开门。

　　丽莎严肃地站在门口，军服雪亮。

　　“我是来说……再见的，瑞克，我已经接到命令，又要重回太空了，很快。”她假装没有看到瑞克那大吃一惊的样子，努力保持平静的语调，“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格罗弗将军已经授予我指挥SDF－2的重任。”她说到这里，几乎高兴起来，“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你不为我感到高兴吗，瑞克？”

　　“你什么时候出发？”他焦急地问

　　“反射炉明天就要从SDF－1上搬过去。我们很快动身，前往外太空。到泰诺星球去，那是洛波特统治者的故乡。这是一次外交任务——为了和平。”

　　这一去就是几年时间！瑞克暗自想。

　　“所以，我只想来道个别，此外……几年以后再见。”丽莎微笑着对明美说，“令人高兴的是，明美，你的歌声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最大的慰藉。”

　　丽莎还希望瑞克和明美未来的生活幸福。

　　明美对她的话深表谢意，虽然明美在感谢之佘仍然带着对丽莎的戒心，但更多的还是真诚。

　　“还有一件事情，”丽莎结结巴巴地说，转眼问她的声音变得微弱起来，“我爱你，瑞克！我一直都爱你，我会永远爱你！”

　　瑞克张口结舌，一时间不能言语，明美紧紧夹住他的胳臂，瑞克感觉就像胳臂上打了石膏。

　　丽莎强忍住眼泪，像是为自己冲口而出的话加上注脚，她对明美，或许也是在对自己说：“也许我再也不能见到他，我不得不告诉他……替我好好照顾他。”

　　她向瑞克敬了个军礼，转过身，跑起来。

　　又一阵子，瑞克呆呆地站在门口，猛然间电击一般醒悟过来，大声喊叫，请丽莎等一等。他冲了出去，但是明美站在他面前，伸出手拦住他。

　　“你不能去！”她惊慌失措地说，“我怎么办？你已经担负太多太多！你想没想过，重新回到太空会是什么情况！”

　　“因为……他们需要我。”瑞克在撒谎。

　　突然间，天崩地裂……

　　《太空堡垒－麦克罗斯传奇·卷三》作者：[美]杰克·麦金尼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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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熵注定要从有序的状态转化为无序，这是一个令我痴迷的概念。我相信这个概念塑造了人类这个种族的观念，正如史前文化塑造我的观念一样。渐渐分解，渐渐消磨……这种结局真是只有人类的思想家才能想像出来。

　　                             ——拉兹洛·赞德博士，《地狱中的地球：洛波特战争回忆录》

　　再见了，蓝天，再见了……

　　                              ——二十世纪的歌词





　　冰雹般落下的导弹击中了毫无防备的麦克罗斯。城市心脏地带的爆炸使天空成了炽热的橙黄色。无数爆炸的冲击波把瑞克和明美重重摔倒在地板上，空气中充斥着令人窒息的热浪，炸毁的残片四处飞舞。

　　瑞克见明美没有受伤，于是冲出屋子，向丽莎离开的方向跑去，疯狂地沿街寻找。

　　天空已经被爆炸的火球映射成一片橙色，城市许多地方。面目全非，有的建筑荡然无存。林立的塔楼像一座沙堡似的分崩离析，房屋在爆炸声中化为尘埃。公园街和麦克罗斯林荫大道被整个掀起，扭曲的路面就像过山车的轨道一样。

　　瑞克听到阵阵尖啸，异星人雷霆万钧般发动了第二轮攻势。轰隆隆的爆炸声响彻城区。

　　瑞克发现丽莎躺在街面上，这个街区周围的建筑物已经被彻底毁坏，她却奇迹般活着。

　　“出了什么事？”她的尖叫声几乎盖过爆炸的轰鸣。

　　“我们遇到攻击！”他扶她爬起来，“天顶星人！一艘战舰！”

　　凯龙！她狠狠地说：“我们必须回到SDF－2上去！”

　　丽莎向前走了两步，差点跌倒，瑞克忙上前扶住她，“你太虚弱了。”他在她的耳边说，“我来照顺你……我爱你！”

　　她从他的双手中转回身子，双手抚着他的脸，“我不是在做梦吧？”她轻轻问。

　　明美忽然出现在他们旁边，催促他们躲到掩体里去，恳求瑞克与她待在一起。

　　灰蒙蒙的天空中，飞射的导弹发出凄厉的尖叫，就像魔鬼的嚎叫。

　　“快到掩体里去！”丽莎对她说，“瑞克和我要执行任务！”

　　明美犹豫不决地朝前走了两步。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让他走！他是一名飞行员，那是他的生命！”

　　“生命？”明美歇斯底里尖叫一声，双手痛苦地绞在一起，“你把它称作生命？战争！毁灭！除了战争还是战争，直到什么都不剩下！”

　　瑞克拉着她的手，想让她平静一点，一边催促地尽管离开，“我们只想结束这一切，我们比你更厌恶战争，但是为了将来，我们不得不保卫我们的种族！”

　　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爆炸的闪光照亮了他们，轰鸣声打断了多余的话和多余的想法，三个人撞在一块儿，一阵尘土从天而降，劈头盖脸撒在他们身上。

　　明美瞪着明莎和瑞克，恼羞成怒，“我们根本没有将来！”

　　瑞克想走，但明美紧紧抓住他不放，一个劲恳求他留在她身边，说要是他爱她，他就应该同她待在一起。

　　都是瑞克挣脱了她的手，“总有一天你会理解的！”他吼着说、

　　“永远理解不了！”明美冲着他的背影不依不饶地高喊着。

　　丽莎跑进SDF－2的舰桥，径直向她的岗位冲去。维妮莎已经在控制台前，全种贯注地看着面前的显示屏上闪过的信息。

　　“报告目前的情况！”丽莎命令道。

　　“一艘战斗巡洋舰，位于西南方十度。目前距离我们二十七英里，接近速度很快。”

　　“好的！”丽莎伸手摸到空军通信网络开关。

　　凯龙的巡洋舰舰桥上的屏幕显示了微缩人新的战斗堡垒，放在基座上，紧靠着SDF－1——它的同胞兄妹，也就是佐尔设计的那艘战舰，带来如此之多灾难的战舰，目前已被拆除了动力装置。

　　凯龙，这位毁灭者，洋洋得意地站在指挥中心水泡状观察舱前，脸上的肌肉被仇恨扭歪了。

　　“太空堡垒进入射程，先生。”格雷尔向他报告。

　　“主炮满载，预备！”阿卓妮娅说。

　　“终于等到了我的复仇时间！格罗弗将军马上就会希望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

　　阿卓妮娅讨好地说：“听你的指令，阁下。”

　　“首先，轰掉那艘新船，然后结果其余的。很快，佐尔的飞船就会成为天顶星历史上的一笔脚注！”

　　“敌舭继续接近！”珊米通知丽莎。

　　琪姆忽然从她的控制台前蹦了起来，“发现高能量级辐射！”

　　“维妮莎？”丽莎要她确认。

　　“他们在向我们开火，上校！”

　　沿着凯龙那艘海怪模样的巡洋舰的盾形船首，出现了一道锯齿状的闪光，从一个极性跳跃到另一个极性，跳跃的幅度几乎跨越这只海怪的嘴部两侧范围，这只海怪的口鼻部位的装甲外壳上，还有两部并排架设的长刺一般的加农炮，活像两只大撩牙。

　　能量像在翩翩起舞，不断延伸，在史前史化能源的启动下闪烁着，无畏舰的武器系统恢复了活力。

　　战舰撕裂了麦克罗断城上空冬季的云团，卷起漫天风云，舰艉的橙色推进器将它迅速推向格罗弗湖，还有那里岿然不动的太空堡垒。

　　凯龙的无畏舰船头开始张开，薄薄的空气中爆发出一道道闪电霹雳，嘶嘶作响，引出一堵能量的网状光墙，张开的船头就像一张大嘴啃啮着光墙。最后，经过它的口部，来自舰体黑沉沉的深处的某个地方，一束锥形能量光喷涌而出，从巡洋舭向外铺散开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能量罩扑向地面，当它找准目标后，又不断收缩，它汹涌地穿过城市上空，所到之处直如摧枯拉朽，最后向新建的太空堡垒的心脏部位直扑而去。

　　所有的色彩都颠倒了，原来明亮的地方现在变得黑暗，黑暗的地方被邪恶的光辉照耀。天空一片金黄，所有东西都在不停地旋转，似乎整个星球被爆炸的巨大力量抛进了混沌的状态之中。

　　“SDF－2被直接命中！”一个焦急恐惧的男声通过战术空军控制网告知瑞克，“我们已经失去联系！”

　　瑞克看看肩后，在转身的同时降下变形战斗机的左翼。他身后的格罗弗湖面一片火海，硝烟弥漫，好像一个大锅炉，湖里的水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发生过火山爆发一样。新的太空堡垒成为一堆废墟，被强大的能量光束彻底洞穿。

　　“他们在倾侧！”一个声音在叫，又更正说，“他们在沉没，中校！”

　　“回话，SDF－2，”瑞克通过头盔上的麦克风大声呼叫，“丽莎，你听到我吗，海因斯上校！”他的通信屏上黑白相间的光栅静静地翻滚着，然后是垂直的蓝色条纹，“回答我！”他又喊叫了一次。

　　骷髅中队正前方，一群狂怒的天顺星战斗机甲、追逐舰、三引擎战斗机以及战斗襄向他们扑来，两者狭路相逢。

　　瑞克锁定这群目标，猛地把操纵杆拉到底。

　　“叫你们偿命！”他咬牙切齿地喊着。

　　冰凉的雨点打在她伤痕累累的肌肤上，蛰得生痛。为什么她没有想到在篮子里带上点防晒霜？瑞克会不会也和自己一样被阳光灼伤了？……海鸟的哀鸣声很快把她带回现实之中，海滩上人们的嘻闹声………

　　丽莎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控制键和触摸垫，水流从键盘的缝隙中淌下来，地面一片狼藉。她的手压在脸下面，面前的屏幕静静的，一片空白。她抬起头，把湿湿漉漉的头发从脸上拨开，挣扎着站起来察看舰桥的损坏情况。

　　舭船突出的楼厅地板上，珊米和琪姆仰面躺在值班位置附近，两人头痛欲裂，幸好没伤着筋骨。高音喇叭的声音在舰船上回荡，头顶的火力控制系统漏下的水弄得到处湿淋淋的。丽莎回头帮忙检查了维妮莎的情况，然后打开通信网要求增援：

　　“第四层到二十层，火控系统需要增援。”

　　她背后，琪姆也在打电话呼叫医疗队。

　　“所有区域尽快提交状态报告。”丽莎听到维妮莎道。

　　“告诉他们，战斗甲板上我们需要更多人手！”一名维护人员喊道。

　　琪姆在她的控制台前发疯似地鼓捣着，“计算机失灵！无法手工修复，我们已经失去控制！”

　　“丧失动力，上校，建议弃船！”

　　丽莎张了张嘴，掂量着造句话，她明白失去这样一艘舰船意味着什么。

　　她向舰桥上瞄了一眼：太空堡垒控制室下面几层直接受到打击，接踵而至的导弹又把舰桥夷为平地。她身后的防水壁上有一个大洞，呛人的浓烟从通风系统里滚滚涌出。丽莎首次意识到舰船在向右舷严重倾斜。

　　想一想！丽莎内心拼命地呐喊．仿佛要将脑海中的失败情绪这个魔鬼赶走。格罗弗将军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决定？

　　她想像着格罗弗坐在SDF－1舰桥，那张指挥椅上的样子，白色军帽压住了他的眉毛，被烟熏黄的右手指拨拉着他浓密的胡须……她似乎听到他在说：“丽莎，你知道，你总是能够找到我，就在这儿。”

　　猛然间，她明白了格罗弗为什么对她这么说，她明白了为什么最近几个月里，在SDF－2就要完工的时候，他总是不见踪影，明白了他为什么把太空堡垒的指挥权交给她……

　　“当然！”她毅然决然地说，她通知舰桥上的全体人员，领着他们急匆匆走出控制室。

　　一个螺旋形伺服走廊仍然连在两艘太空堡垒之间，现在这里黑咕隆咚，一片漆黑，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四人仿佛都没注意这种险恶的情况，一门心思朝母舰奔去。丽莎在前面领路，忽然间她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原来撞上了舰桥舱口的控制开关，他们冲了进去，惊奇地发现头顶的灯光和显示板全都亮了起来。同样令他们吃惊的是发现克劳蒂娅进入战斗岗情，已经开始执行太空堡垒的起飞程序。

　　“欢迎上船，女上们，”她的声音很镇定，“你们怎么耽搁了这么长时间？”

　　“不要光站在那儿”格罗弗在指挥椅上一阵咆哮，“我们还有事要干。每个人都进入战斗岗位！”

　　丽莎和其他人迅速冲向控制台和监视器，她笑了。看来真是如她所料：格罗弗事先已经猜到会有这样一次攻击。他对凯龙（还有自已的全体船员，这个老东西……）发誓说SDF－1无法起飞，实际上它不仅能够进行太空飞行，而且，还武装到了牙齿。几个月前，洛波特技术员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重建工作，但是有意留下SDF－1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外壳不加修补。

　　“主炮情况如何，先生？”她问格罗弗。

　　“能量足够开火一次，我们务必一发即中。”

　　“计算机倒计时已经开始，先生。”克劳蒂娅报告。

　　格罗弗命令所有推进器把能量加到最大。

　　“反重力系统能鞋水平处于最佳状态。”珊术报告。

　　“所有系统出动，听司令官命令，准备立即升空！”

　　克劳蒂娅把命令键入头顶的控制板。

　　“推进系统开始运行，倒计时开始，四秒后点火。四！三！二！一！……”

　　“把她飞起来！”格罗弗大吼道，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

　　明美，还有她的婶婶和叔叔，托米·栾市长，以业其他几千人拥挤在麦克罗斯的主隐蔽所里，这是一个巨大的钢筋强化水泥地下建筑，城市所有通信系统和数据存储网络几乎都在这里。在隐蔽所里，明美用她的歌声鼓舞着每位避难者，因此，尽管他们收到SDF－2被摧毁时的消息时感到极大的绝望，但大家仍然没有崩溃。可是随后进来的避难者不断带来坏消息，绘声绘色地讲述天顶星暴徒们如何如何发射出不可抵挡的能量束，新太空堡垒如何如何像死尸般沉入格罗弗湖中，隐蔽所里的人群听了之后，纷纷跪下祈祷神灵保佑。

　　但是随即又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SDF－1从湖上升了起来！全城人民开始走出隐蔽所，完全不顾还在燃烧的建筑物和惨遭蹂躏的城市。死亡之风就像地狱刮来的一阵暴风骤雨，穿透杳无人迹的街道，但他们的守护者正在重新振作起来，这才是希望所在。

　　明美也跟着大家走出隐蔽所，亲眼看到了太空堡垒起飞，看着它脱离湖面，尽管它外表褴褛，但却像一位不屈不挠的光芒四射的骑士。这艘超级巨舰以它独特的祈愿一样的姿态伸出武器，它的主炮已经提升到这位骑士的头盔位置……

　　凯龙的巡洋舰继续它的致命射击，一次又一次喷射出邪恶的能量束。天顶星士兵装备着动力装甲，顺着巡洋舰锈迎斑斑的船体用大炮不断向地球军的战斗机甲开火，船上的炮塔射出一束束精确的蓝色光带。

　　瑞克驾驶着骷髅一号轻巧地掠过巡洋舰的橙色外壳，他冒险从它的弓形船首穿过，把导弹喂进舰体之中。导弹被天顶星战舰悉数吞下，爆炸声在瑞克身后响起，他操纵战斗机一个俯冲，下降过程中变形为守护者模式。各种战斗机甲彼此追逐，留下一道道飞行尾迹，空中接连不断绽可死亡之花，那是被能量束命中后的光环。变形战斗机和天顶星人的追逐舰展开一场疯狂的混战，拼命把炮弹向对方倾泻出去。弹片漫天飞舞，死亡的数字在不断增加。

　　瑞克的战机已经变为铁甲金刚，登上巡洋舰惨白色的外壳，自动机炮一触却发，瑞克的战斗机甲把他的满腔愤怒全都倾泻到巡洋舰毛刺一样的炮塔和躲在角落里的小股天顶星士兵身上。他周围接连不断爆炸，到处都是白热化的榴弹冒出的烟雾。但是这艘巨大的战舰仍然坚定不移地向湖边冲去。

　　就在此时，战术通信网中传来声音：“瑞克！瑞克·亨特！是你吗？”

　　“丽莎！”瑞克欣喜地叫道，“我一定是听错了！”

　　“你没有，我在SDF－1上面，我们准备用主炮开火。我强烈建议你离开那儿！”

　　他的手已经触到飞机的变形模式选择按扭，“你不必给我说两次！”然后驾着他的战斗机甲沿着甲板跑了起来，最后离开了巡洋舰。

　　端克用战术空军控制网接通麦克斯和米莉娅，一架接着一架，他们都飞离了凯龙的巡洋舰……

　　“主炮已经就位，”克劳蒂娅宣布，“能量填充之中……第九——五——零。”

　　丽莎在邻近的位置飞快计算，报告她的结果，“将军是对的能量只够发射一次，所以，只能一炮中的！”

　　维妮莎报告：巡洋舰已经位于计算机瞄准系统正中。

　　“开火！”格罗弗发出了怒吼……

　　主炮的两个柱形塔并肩而立，双塔之间是闪烁流动的能量束。格罗弗下令开火，能量网立即凝固，尔后双管主炮喷发。

　　从堡垒里爆发出一个近似半球的炽热能量体，冬日的云团蓦然间无影无踪，天空被照耀得辉煌夺目，炽烈的能量体就像是天地间第二个太阳。超激发态亚原子无穷的力量向凯龙的巡洋舰逼近，像烧得通红的长矛，刺入它冰冷的心脏。

　　但是巡洋舰前进的脚步并没有被止住，主炮的攻击只是剥去它的装甲外壳和上层结构。挟带着一股柱状的黑色浓烟，巡洋舰继续向下冲来……

　　凯龙舔去左嘴角的血迹，水泡状观察舱里，巡洋舰辅助能源系统提供动力的昏暗灯光下，他的左眼受了重伤，紧紧闭着，血流如注。骨折的眼窝高高肿起。阿卓妮娅在他旁边的指挥椅上，她没有受伤，巡洋舰残存的舰桥已经坍塌。

　　“好吧，”他说，仿佛只是碰上了个小儿科的诡计，“他们用上了的主炮，现在该轮到我们了！我要他们好看！”

　　他身后的格雷尔和杰拉尔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武器系统和通信系统全都成了摆设，计算机和监视屏也同样成了废物，不过战舰的导航系统还可以用。到了最后关头，这艘船本身可以变成武器。

　　“那又如何？”阿卓妮娅急切地问。

　　凯龙坐在第二张椅子上，“他们的能量全部发射出来了，无法建立防护罩，对不对？”

　　“对！他们毫无希望了！去干掉他们！”

　　他面对阿卓妮娅，笑了，“我们都没希望了，”他握紧拳头，“不过需要牺牲……你愿意和我一起死吗，阿卓妮娅？”

　　她抚摸着他的手，“这种牺牲无比辉煌。”

　　“是的……辉煌。锁定导航系统。”

　　能量系统已经枯竭，SDF－1无助地坠回地面。

　　维妮莎瞪着危险警示板。敌舰没有改变航向，“好像要撞击我们，先生！”

　　格罗弗转向珊米：“我们一点能量都没有了吗？！”

　　“没有足够的能量再次激活主炮，先生。”

　　“琪姆？”

　　“一样……无法控制船舵！”

　　克劳蒂娅从她的位置上转出来“储量和备用能量都用光了。”

　　格罗弗站了起来．“准备弹射舱。”但是珊米摇了摇头，绝望的泪水不由自主从她长满雀斑的脸上淌下来。

　　“只有C舱可以运转，其余的……”

　　丽莎感到心跳加速。大家面面相觑，此时眼光的交流胜过所有语言。珊米和琪姆互相搂抱着哭了起来。维妮莎紧紧咬着双唇，尽力克制着。

　　丽莎见克劳蒂娅和将军变换了个眼色，然后忽然感到她的朋友抓紧了她的肩膀。

　　“丽莎……”

　　丽莎退了一步，感到身体内部涌起一股歇斯底里的浪潮，“不！”她大叫着。

　　“丽莎，是的！”旁边什么人在说，珊米，琪姆，或者维妮莎。

　　克劳蒂娅和格罗弗朝她走近了一步。

　　她猛烈地摇晃着头……

　　麦克斯、米莉娅、瑞克以及骷髅中队剩余的战士都已经远离SDF－1和凯龙的巡洋舰几英里之遥。他们绕过湖面，重新编队，向基地飞去，在他们正前方，SDF－1已经重新坠入湖中。

　　瑞克在与凯龙的战舰同样高度的地方目睹了SDF－1的致命反击，理所当然地认为凯龙的巡洋舰已经被彻底摧毁。但巡洋舰居然死而不僵，凶狠地锁定航线向太空堡垒撞去。

　　变形战斗机开始向巡洋舰倾泻所有能够发射的东西：导弹、超轴穿甲弹、寻热导弹以及其它能发射的一切东西，SDF－1的近战武器系统火炮阵列也开火了，发射出一批又一批雷霆万均的炮火，一片铺天盖地的耀眼闪光。

　　刹那间，瑞克意识，这场血与火的战斗马上就要结束，巡洋舰山峦似的船体就要与SDF－1相撞……

　　“丽莎……”

　　凯龙的巡洋舰宛如一支挟着烈焰的标枪，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在地球引力的死亡召唤下，势若雷霆，撞向SDF－1——地球的拯救者。

　　巡洋舰舰桥上，凯龙和阿卓妮娅手握着手，坚毅的脸上洋溢着天顶星斗士特有的神采。最后时刻，他们终于赢得了胜利：跨越星际的漫长追击，目标就在眼前。

　　毁灭者熊熊燃烧的战舰蔽天而来的时候，格罗弗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位勇敢坚定、充满爱心的老人，同战友们一一拥别，用他结实的双臂把他们紧紧搂在怀里。

　　长达一英里的巡洋舰首先撞上太空堡垒的主炮，继续向堡垒体内陷进，太空堡垒的主炮双腔炮管玉米杆一样爆裂成碎片。金属之间剧烈的碰撞发出刺耳的啸叫声，各种机械轴承、连接扣件像关节恬动一样劈劈啪啪响成一片，摩擦声、爆裂声、冲击声奏响了毁灭交响曲。

　　海怪模样的弓形巡洋舰挤压着SDF－1的躯体，嚎叫着，折断了头部，坠落，爆炸。一次，两次，接连不断。太空堡垒受到巡洋舰全力冲击后也开始发生爆炸，这艘超级战舰的残骸和身经百战的伤痕累累的装甲碎片礼花般射向天空。

　　湖面沸腾了，大片蒸汽涌向寒冷的空中，气流运动致使大气上空电闪雷鸣。

　　一个火球冲天而起，形成蘑菇云状，似乎向残存的世界宣告这里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壮举。

　　浓烟消散之后，湖里的水几乎已经见底，三堆巨大的废墟矗立在格罗弗湖中央，残缺不全的凯龙的巡洋舰舰壳，命运不济的SDF－2的残存舰体，以及舰体头部已经不知所踪的焦黑的太空堡垒，它们成了这场疯狂战争的纪念碑。

　　格罗弗湖岸的城市大部分湮没在爆炸之中，不复存在。

　　变形战斗机队搜索着格罗弗湖的临湖地带，一个幸存者也没发现。

　　瑞克搜寻了市郊的住宅，丽莎，克劳蒂娅，珊米，维妮莎和琪姆都曾在那儿住过。尔后，他回到市区中心。这时幸存者们已经走出了庇护所。

　　这一次，城区将不会重建了，至少不会在这儿。瑞克猜测这个地区几十年后可能都还余热未消。必须立即疏散和安置数千名幸存下来的人。这么大的破坏，援救工作绝不轻松，但附近的城市都会伸出援手。整个地球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个团体现在已经摆脱了共同的敌人。

　　他尽力不去想格罗弗和其他人。

　　他驾驶着飞机掠过湖面上的三艘废船，盘旋着，变形为守护者模式，降落在湖滩末遭到破坏的一片地面上。

　　人们逐渐聚集在一起，许多人惊魂未定。一些人默默凝视着太空堡垒的废墟。他打开驾驶舱的顶篷，从飞机里爬出来，听到一个天籁般的声音喊着他的名字。

　　丽莎朝他的战斗机走来。

　　瑞克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眼前的是幻觉，但是又担心惊散了这个幻觉。但他焦虑的双手触摸到了对方颤抖的双肩，鲜活的感觉，她还活着，惊喜之余他差点晕了过去。

　　“最后时刻，”丽莎在回忆，“格罗弗将军，还有……克劳蒂娅逼着我进入弹射舱。”她回头望着太空堡垒，眼泪静静从她脸颊淌下来，“他们要我活下去……”她转向瑞克，端详着他的表情，“他们说。我是惟一有人期盼的人！”

　　她哭了，瑞克紧紧拥着她，丽莎在瑞克的手臂里伤心地抽泣。

　　“我以为我已经失去你了。”他喃喃地说，“那时我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他用力地搂着她，“你的确还有人期盼，现在，我们都有。”

　　他们两人没听到明美走近了。明美说话时，他们才条件反射似的分开了。瑞克惊慌之余，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明美并没有在意。

　　“你爱的是丽莎，”她平静地说，“我知道。”

　　“我正要告诉你，但是……我一直不想对你说，直到今天。”瑞克拉住丽莎的手，“忘了我吧，明美。”

　　现在，轮到明美的声音结结巴巴了，“哦，嗯，我要请你原谅我，原谅我让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还有，原谅我，我把自己扮成了别人。”瑞克和丽莎面面梢觑，不知道什么意思，她接着说：“你知道，我一点都不想急着结婚，我明白了唱歌对我的意义，就像在军队里服役对你的意义一样。”

　　丽莎面无表情，她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过她还是语气平淡说：“哦，真的？”

　　“我的生命就是歌唱。”明美一本正经地说。

　　丽莎不由得微笑了，捏了捏瑞克的手。

　　明美无法接受失去瑞克的事实，所以干脆歪曲了事实。

　　丽莎看看周围，不知自己能不能像那样做，假装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只看蓝天白云，不理会远处的乌石。

　　“祝你顺利完成使命，丽莎！”明美板着脸对丽莎说。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

　　“我知道，当我们回来时，你会成为最伟大的歌星。”丽莎对明美说，她此时乐意给明美灌点迷魂汤。

　　瑞克看上去有点晕头转向。明美朝他转过身来，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祝愿他过得幸福。

　　“不要忘记我，瑞克，你曾经发过誓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真诚地说。

　　她轻盈地转过身，渐渐远去。途中，她忍不住回过头向他挥挥手，然后淹没在幸存下来的人海中，他们热烈地欢迎她。

　　又开始下雪了。丽莎挽着瑞克的手，依偎在他身上。

　　“我们的任务怎么办，瑞克？失去了SDF－1后，我们还有机会吗？”

　　瑞克缓缓地点点头。他已经有了点想法。

　　“我们还有工厂卫星和布所泰的舰船，在他和艾米尔·朗、还有艾克西多的帮助下，我们会顺利地完成格罗弗将军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会到达洛波特统治者的故乡，为时不晚，这次和平会真正降临。”

　　丽莎怔怔地看着雪花渐渐铺满战后破败的城市，毁灭的战舰犹如城市巨大的墓碑。也许麦克斯和米莉娅也会参加那次行动，她自言自语。说不定她明美也会去！为什么不呢？这是一次外交使命，神秘的遥遥旅途，实观两种文明的会晤。他们之间几乎隔着整整一个银河系！

　　她望着瑞克，勉强露出一丝微笑，他报以同样的微笑，但已是泪眼朦胧。

　　如果他们的计划因为某种原因失败，如果布历泰的战舰不可能担负这次旅行……怎么办？总会有其它办法的。地球将会重建，再一次生机勃勃。也许，她推测，洛波特统治者将会到这里来……

　　船到桥头自然直，真的到了那步，也同样会有新的办法，地球将会重建，再一次生机勃勃。至于洛波特统治者……来就来吧！

　　（完）


《南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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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关于《南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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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来说说小说的标题问题。

　　《太空堡垒》的第二系列，在国内一直有两个名称：“机器人统治者”（The Robotech Masters）和“南十字军”（The SouthenCross）。

　　这个“机器人统治者”，是个很明显的错误名称。故事中的外星人首脑，他们自己既不是机器人，被他们所统治的，也不是机器人，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Robotech这个词，系作者自己生造的，用来专指那种可以将战斗机变形为机器人的技术。如果直译为“机器人技术”，并不太准确，所以很多地方干脆采用了音译“洛波特技术”，相应地，The Robotech Masters这个标题，也就被一些人翻译成了“洛波特统治者”。我们所出版的这两部小说中，就采用了这种音译法。应该观这个译名比较谨慎，也相对准确一些，然而依然显得不是十分贴切，竿妓抽象空洞之感。究其原由，盖因Robotech这个词实在不太好翻译之故。面对有争议、不贴切的翻译，既然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就理所当然地抛开了The Robotech Masters这个标题，而取用了给人感觉更Cool的“南十字军”。而且，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和主要人物的刻画，都集中在南十字军身上而不是洛波特统治者身上，整部小说更像是一部南十字军的传记，洛波特统治者在小说中并不是最主要的描写对象。

　　在小说中，当时地球上最具实力的军队，被称为南十字军。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当时人类最繁荣的定居点都在南十字星座的星光笼罩之下而已。且看小说中的描述：“‘南十字军’这个名字可谓灾难的遗留物：天顶星人对人类发动了一场惨就妓寰的大屠杀——那场屠杀差点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赶尽杀绝。由于南半球受损程度比北半球要轻一些，许多难民和幸存者就迁往那里定居。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很快组建起来。而它所管辖的地区，则全都位于与之同名的星座——南十字星座的星光笼罩下，‘南十字军’由此得名。”《南十字军》的情节是《麦克罗斯传奇》的延续。

　　在第一次洛波特战争结束十五年之后，当年几乎血洗地球的天顶星人的主子——来自泰济星的洛波特统治者，终于赶到了地球。他们早已在星海彼端感知到了源自地球的巨大的史前能量，于是不惜跨越亿万光年，只为宇宙中最后的一个史前能量矩阵而来。虽然天顶星人在地球全军覆没，但洛波特统治者只是为此感到迷惑不解，却并未将地球人视作劲敌，他们甚至不屑与地球人交流就直取矩阵所在之地。其实地球人并不知道史前能量矩阵的底细，但是饱受创伤的人类拥有太强的自卫意识，见有强敌犯境，当即就发起了攻击！于是，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爆发了！

　　当年麦克斯和米莉娅的女儿，也是第一个由地球人与天顶星人结合产生的混血儿——黛娜·斯特林率领她的阿尔法战术装甲小队在与洛波特统治者的战斗中屡建奇功，并与爱默森将军一起主张与外星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但是南十字军最高统帅伦纳德对外星敌人恨入骨髓，迷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致使地球越来越深地滑入了战争深渊。此人又嫉妒爱默森将军才能出众且深得下属爱戴，最后竟陷其于死地……南十字军在这位先生的瞎指挥下，损失惨重。

　　洛波特统治者处境也不妙：他们被死对头因维德人打得焦头烂额，史前能量濒于枯竭，地球人的抵抗之顽强又大大超过他们的预计。尤其棘手的是，被他们奴役的克隆人在地球文来的感染下渐渐觉醒。洛波特统治者一直依靠缪西卡三姐妹的音乐来协调、控制所有的克隆人，但是缪西卡与黛娜的好友鲍伊产生了爱情，弃暗投来，致使原本认为稳如磐石的“三位一体”（三人为一体，没有个体意识）的基本社会结构，也垮了个落花流水，眼看就要赔光老本。而派到地球人中间当间谍的佐尔（当年建造太空堡垒的科学家）的克隆体，在黛娜的关怀和引导下居然恢复了本体的原始记忆，来了个反戈一击！

　　就在双方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可怕的因维德人已经感应到了地球上的史前能量的消息传了过来……

　　其实按照小说所写，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洛波特统治者并不像天顶星人那样嗜血成性，他们只想寻找被地球人忽视的史前能量。而地球人并不知道史前能量矩阵到底在哪里，也并不需要它。战争的爆发，可以说完全是因为双方决策机制的缺陷造成的。洛波特统治者科技发达，但心高气傲，藐视其他智慧生物，特别是他们在生物行为学上简直可说是白痴，这种性格和知识结构上的缺陷使他他们很难做出理智正确的决策（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展到如此高级的程度的）。洛波特统治者看似极度理性，其实物极必反，已经处在了荒谬的非理性层面。而地球人由于内战和天顶星人的入侵，社会结构被破坏殆尽，恐惧、仇恨、想依靠暴力解决一切等情绪在社会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决策往往非常情绪化，理性的人和思想反而左右不了决策。仅阿纳托尔·伦纳德这样的人掌握了最高军权这一点，就表明地球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爆发就成为必然了。《南十字军》中人物众多，其中不乏形象生动有趣之人。身为小说主角的黛娜·斯特林，个性张扬奔放，性格开朗活泼，经常不把军纪当回事，但因其天赋秉异，而被授予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队长一职，结果一出场，她就带队和别的部队发生集体斗殴事件……尽管黛娜闯的祸实在不少，但是这种不安分的性格又每每使她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惊人的创举，迭有斩获。乍一看这似乎不是合格军人的所为，但仔细想来还是有道理的。对于需要密切协同作战的军队来说，军纪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但是在兵种和作战手段单一的时代，军纪就不再是惟一重要的东西了，勇猛和主动精神的重要性并不逊色于它。在小说中的洛波特战争时期，战斗以机甲对抗为主要作战方式，机甲武器齐全，可以独立执行战斗任务，基本不需要其他兵种的协同，类似于古代游牧民族的骑兵冲击。这种战斗方式，勇猛和随机应变比死板遵守军纪和作战条令重要得多，或许这就是胆大妄为的黛娜一再成功的原由。将为兵之胆，第十五小队在她的带领下也才成为了最厉害的部队。

　　佐尔的克隆体实在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本来不过是洛波特统治者制造的无数佐尔克隆体之一，因为战斗技能出众被编入了军队卖命，后又被洗了脑送到了地球，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间谍。即使在后来恢复了本体的原始记忆，与外星战舰一起消失在熊熊烈火中，也不过是在完成佐尔的志向。和所有克隆人一样，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灵魂。黛娜对他爱得很深，可他爱黛娜吗？我们不知道，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太多事情未曾来了，爱情对他来说过于深奥，也无足轻重。所有被洛波特统治者奴役的克隆人都没有真正的灵魂和生活，他们糊里糊涂地来到人间，又莫名其妙地步入地狱，这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悲剧。

　　还有个小人物的命运令我颇为关心——乔治·沙利文。他应该是黛娜爱上的（或许谈不上爱，双方总共才相处了几天而已）第一个男子。这个全球宪兵部队的间谍，因为忘了接放学回家的妹妹——妹妹一直在学校等着他，结果被外星战机炸死，于是，他在莫大的自责和痛苦中，全力投身于与敌人的战斗中，结果在第一次与敌人的正面战斗中就战死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留下了一句：“剩下就看你的了。”乔治就是无数南十字军普通战士的化身，平凡、质朴、而对死神的挑战义无反顾、死不旋踵。正因为普通，才尤其令人产生共鸣。

　　小说中的两位将军也令人印象深刻。罗尔夫·爱默森将军无疑是个优秀的军人，冷静理智，严于律己，深得军心。然而和历史上许多壮志难酬的英雄一样，他没有掌握最高决策权，无法贯彻正确的战略，只能无奈地目送整个地球渐渐陷入深渊。尽管深知战略是错误的，可他依然遵循“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这一准则，尽全力完成任务。即使最后接到最高统帅伦纳德那阴险歹毒的自杀性质的攻击命令，面对义愤填膺的部众，他依然喝令部下自律，声称“我不能对我得到的命令产生质疑，你们也是一样”，而只用一句“在我的指挥下，从来就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自杀性的任务”，来表达自己对军队内部倾轧和内心险恶的权术家的愤慨。最后，他慨然赴死，在重创敌人之后英勇牺牲。在他中弹倒下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南宋的宋宁宗给岳飞平反时所写制词上的这样一句话：“虽怀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综观历史，人类制造了太多的悲剧英雄，从我们的祖逖、岳飞、辛弃疾、袁崇焕，到西方的阿埃齐、贝利撒留、卡马尼奥拉伯爵……什么时候我们人类才能彻底不再制造抱憾郁郁而终的英雄呢？

　　陷害爱默森将军军的元凶阿纳托尔·伦纳德，身为南十字军最高指挥官，却私心极重，整日关心怎么抓牢权柄。在对外星生物的强烈敌视与为了获取战功以稳固地位的私心驱使下，他不顾一切，一改又一次地对外星舰队发动愚莽的攻击，根本不考虑爱默森将军的正确提议，压根儿不想尝试与对方沟通，结果致使南十字军损失惨重。此公嫉贤妒能，当发现议会比较看好爱默森将军时，他竟强令爱默森将军去进行自杀性的进攻，以除掉竞争对手，同时他把所有与他意见相左的军官都派去参与这次自杀进攻，使这一次攻击作战成了他扫除异己的机会。这种自毁万里长城的悲剧自古不缺，刘邦诛韩信、刘义康除檀道济、高洋杀斛律光、赵构害岳飞……如此种种，令人扼腕。

　　不过伦纳德这个人起码还有一点儿令人感动的地方。他虽是个利欲熏心的小人，但却绝非贪生死屈膝投降之辈。当洛波特统治者限令所有地球人三十八小时内离开地球时，他愤怒地拍案而起，严辞拒绝了敌人的无理要求和威胁，宣称自古到将来地球永远都是人类的，并在随后马上发起了最后的进攻。他的血性，为他半生第一次赢得了部下的衷心支持。而且他说到做到，身藏最后关头自杀用的手枪，怒视铺天盖地而来的敌人，如一尊石像般迎接死神的到来。尽管作家感叹“对整个人类来说，他的死来得太晚了”，但是他是笔直地站着死去的，这使他的生命有了一点高贵的色彩，不至于完全轻于鸿毛。

　　不论是现实社会生括，还是文艺作品，爱情都是-个很重要的组成元素，《南十字军》也不例外。尽管第二次洛波特特战争空前惨烈，从头至尾充满腥风血雨，但是爱情依然有她的立足之地。只不过《南十字军》中的爱情，大多是残缺的：军官科莫多爱上了宪兵部队的诺娃·萨特瑞，可是他直到战死也没敢说出口；黛娜倒是敢爱敢恨，但是她所爱的人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无暇顾及她的爱；佐尔魅力过人，但是他身上所承受的巨大重负使他无暇顾及使命之外的一切，爱情对他过于深奥和昂贵，到死他也没有明白爱情是什么……

　　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不要指责那些战士们居然有闲情谈情说爱，他们都是刚刚成年的小青年，生活才刚刚开始，面对随时可能牺牲的现实，面对越来越多的战友出击后就永远不再回来，他们难道不应该抓紧时间尽可能多地品尝一下生活的滋味吗？面对可怕的现实和渺茫的希望，他们是应该终日惶恐流泪，听任恐惧扭曲自己的灵魂呢，还是应该乐观向上，尽力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呢？这两种态度，究竟哪种更有助于战斗力的提高呢？不要指责他们对所爱之人的永远离去不够悲伤，他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浸在悲伤之中。在那个时代，传统爱情和长久的悲伤与思念都已是非常奢侈的东西，没有多少人玩得起，我们不应用正常社会的观念来要求生活在那个非常时代的人们。

《南十字军》最后的结局也并不完美，双方两败惧伤，而更加凶狠可怕的敌人——因维德人正昼夜兼程赶来……可以这么说吧，《南十字军》是一部关于残缺和遗憾的小说，虽然《南十字军》中的人物一点都不缺乏《麦克罗斯传奇》中那些视死如归的前辈们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但是其中的人物和整个地球的命运却不像《麦克罗斯传奇》中那么符合读者的期望——黛娜没有得到爱情，爱默森将军直到战死沙场也没有得到机会贯彻他的正确战略，曾经和天顶星人达城和解的地球人这次却始终无法与洛波特统治者沟通进而谈判，纪念城被彻底毁灭了，地球未能完全免受灭顶之灾……究其根本，可能是因为那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残破的、充满遗憾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完美反而是不现实不正常的：

　　经过天顶星人与洛波特统治者两度洗劫之后的地球，更为残破了，人们该如何应对因维德人的进攻呢？

　　答案是有的，就在《太空堡垒》的下一个系列——《新的一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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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对黛娜·斯特林选择从军感到惊讶的人们，不仅对黛娜本人缺乏了解，而且无法领悟史前文化的特性，也不知道这种特性将如何对人的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黛娜不但尚在襁褓中时就在第一次洛波特战争中一次生死攸关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怍用——那次战役的目的是夺取天顶星人的轨道机甲工厂；而且小黛娜的父母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斗机飞行员，因此她追随自己的父母成为一名战士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但更为重要的是，黛娜是地球上唯一由人类与天顶星人结合产生的后代，史前文化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她将在由史前文化引发的那场持续冲突中发挥主心轴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她必将成为一名出色的洛波特斗士。

　　                             ——拉兹洛·詹德博士，《地平线事件：黛娜·斯特林与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前瞻》





　　这是每一名学员都知道的日子，尽管在某些人看来，它的重要性还不甚明晰。

　　但对聚集舟南十字军军事学院礼堂内的人们来说却并非如此。那些老兵——无论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是身为学院的执教幕僚——中的一部分人，都深知这一刻的重要意义，因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毕业班的每一名学员对于这样一个日子，对于自我牺牲的传统以及前辈们的英勇无畏，感到无比崇敬——火炬将在今天传递到他们的手中。

　　“今天，我们祝贺的不仅仅是学院第一届学员所取得的好成绩，”伦纳德最高指挥官正在讲话，他睁大眼睛望着坐在下面的一排排青年男女，“我们同样要赞美和缅怀那些在那你们这代人之前悍卫我们星球的勇敢的先驱者们。”

　　伦纳德接着回顾了洛波特战争中最后一次大决战的情形。如果这时他忽然停下来，随便叫这些即将跨出校门的学员中的任何一个继续他未完的故事，这些学员甚至都能用更详尽，更精确的语言将故事叙述得清清楚楚。

　　这些，他们早已全部铭记于心：亨利·格罗弗上将如何指挥锈迹斑斑却顽强服役的战舰ＳＤＦ－１号升空，同歇斯底里的天顶星战争狂人凯龙展开对决，最终牺牲在那场激烈战斗的烈火当中。

　　他们同样记得那几位与亨利一道名垂青史的舰桥机组的女性成员：琪姆·扬、珊米·珀特，还有维妮莎·利兹。这几位技术军官牺牲时比在座的学员们大不了多少。除了她们，克劳蒂娅·格兰特中校也牺牲了。

　　坐在班级最末尾的少校级学员①黛娜·斯特林正望着她身侧的那一排面孔：其中有个暗蜂蜜色皮肤的人正凝视着主席台。黛娜看见鲍伊·格兰特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他正是那位已成为英雄的克劳蒂娅·格兰特中校的侄儿，黛娜自幼的好友。

　　黛娜不知道她此刻是该得意还是该忧虑，背负着ＵＥＧ②正式认定的英雄的姓氏，同样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这一点黛娜非常清楚。

　　【①这是军事学院中设置的临时军衔。】

　　【②地球联合政府。】

　　伦纳德继续述说着那场奋不顾身的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气概，他要把这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传递到满满一厅堂的学员手中——虽然他们全都不满二十周岁。他们长年累月被灌输着这种军事思想，现在，他们坐不住了，一个个跃跃欲试，期盼着自己的军旅生涯中真正的使命。第一次

　　至少，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当她回过头看身边同学的时候，黛娜却看见了鲍伊脸上无动于衷的神情。

　　伦纳德是个有着熊一般健壮体魄的大块头，他的脑袋剃得像弹头一样闪闪发亮，胸前挂满了勋章和绶带。现在，他的演讲已经到了尾声，训话当中已经没有一丝一毫新鲜的东西了。反复告诉这些学生地球是个落后得可怕的烂地方，他觉得这么做简直有点愚蠢……战争结束已经十七年，离幕后黑手凯龙发动对地球最后的自杀式攻击也已经过了十五年。这些年来，地球一直在缓慢地重建，这一点，还有谁比在这片腥风血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清楚呢？

　　或许，的确要有一群愿为共同利益献身的人，来担负起引导人类走向更为光来的未来的重任，可又有谁能比端坐在此地的青年男女，这些曾为此宣誓，并经受住了数年无情的训练和考验来证明决心的人更有能力担负起这个责任呢？

　　最后，谢天谢地，伦纳德总算讲完了，现在到了宣誓的时间。

　　黛娜的注意力适才转回到她面前的这个班级，这个三年前始成规模的集体。

　　黛娜站在那儿，挺拔，骄傲，一头齐耳短发。她的个子和大多数军校女学员差不多，双腿修长，曲线玲珑，一双湛蓝的眼睛，脸上有些雀斑，鼻子微微上翘。她最烦的就是别人说她“可爱”。左耳畔一缕金发旁有个小饰物，与现在的时尚很合拍：一个用玉髓精制而成的发卡。但线条却像某种仪器，乍一看还以为她左耳上戴了一个耳机。发卡的质地是玉髓，再以洛波特技术精工制成，恰如一弯新月悬于耳畔。

　　学院的首届学员开始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同时也接受他们的委派令。黛娜发觉自己屏住了呼吸，心中充满了期盼。

　　现在，最高指指挥官就站在她的面前。这个男人健壮得像头牛，甚至连脖子上的肌肉都从紧密的领口挤了出来。他的脸上闪耀着光芒，一只手紧紧握住她的于，仿佛快要把她的手捏碎一般。无论ＵＥＧ的官员对他如何评价，反正黛娜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喜欢他。伦纳德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很多精彩的战斗事迹，但他本人却鲜有实战体验，他在政坛上不择手段的表现倒是高明得多。

　　从伦纳德汗渍渍的手心中把手抽回来，黛娜尽力掩饰住自己急促的呼吸，又重新转向负责宣布毕业生第一次任命的副官。

　　副官朝那张计算机打印纸皱了皱眉，然后他垂下眼睛往黛娜身上瞥了一眼，不以为然地望着地说：“恭喜你，你将被派往阿尔发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他的语气中带有丝轻蔑。

　　在学院里，黛娜早已学过如何隐藏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在这方面她已是行家里手，因此她没有高声欢呼，也没有怀着狂喜的心情把毕业证书抛上半空。

　　她晕乎乎地一屁股坐回自己的椅子上，身后则是她所在的那个班级。

　　阿尔发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还有反重力悬浮战车！

　　让其他人去争取那些轻松，安全的后续梯队的工作吧，要不就去那些看上去花哨得不得了的战斗机部队吧，当今的装甲部队才是真正的精锐之帅。它是最前沿的洛波特技术的结晶，是地球联合政府部队……南十字军的利爪和獠牙，

　　而且第十五小队就算不是全军最捧的小队，也是声名赫赫。在胆大妄为的队长希恩·菲利普斯的率领下，他们小队成为受到嘉奖最多的作战单位，同时也成了最容易招至军法处置的害群之马！

　　看来，黛娜所经历的磨难该是个头了。除去某些过火和违纪行为，以及和宪兵之间的摩擦——尽管她知道这些大多数并不是自己的过错，她本来可以称得上是班上最拔尖的毕业生，她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将是后人难以打破的。然而，她刚进学院的时候就有人跟她过不去，她不得不与之抗争到底。这些总有人会看在眼里。

　　那些诋毁她为“小杂种”的学员，总会脸朝黄土鲜血直流地被黛娜压在膝下，把她当作普通学员对待的教官和干部会发现，这个学生一旦冲动起来就变得绝顶聪明；而对她的出身有任何一丝不敬的家伙们则会发现，他们的职衔和地位起不了任何的保护作用。

　　有个学员干部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挂在旗杆上……还有个学员军士长的宿舍神不知鬼不觉地被砖墙封住，整个人被堵在里面……还有位上校的女儿在初次参加社交舞会的时候，被十来只从军事学院原始动物研究所放出来的猩猩和狒狒吓得花容失色……此类事件层出不穷。

　　黛娜猜想，自己应该能够和第十五小队相处得很融洽。

　　忽然，她猛地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鲍伊将被派往何处。只为自己的好运气洋洋得意，却把他忘在了脑后，她对自己的这种举动感到有些羞愧。

　　不过当她转过身时，她看见鲍伊已经在同排座位的另一侧看着她。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帅气的微笑，但这笑容里还包含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成分，他举起手比划着张开的五指——一次，两次，三次。

　　黛娜屏住了呼吸。他也被派到了十五小队！

　　但鲍伊看上去一点得意的样子都没有，他沮丧地望着她，默默地收拢其他手指，然后用食指往脖子上虚划一道，仿佛大难临头一般。仪式的后半部分似乎也漫长得永远没有尽头，但毕业生们最终还是得到了解散的命令。在到新的单位报到之前，他们还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可供自己支配。

　　在拥挤的人流中，黛娜和鲍伊被挤散了。围观的人群中既没有他的家人，也没有他的朋友，她也一样。所有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都在数年前乘坐ＳＤＦ－３号飞船离去了。他们接受了一项压倒一切的重要使命——到银河系某个角落去寻找洛波特统治者。

　　黛娜和鲍伊唯一亲近的长辈——罗尔夫·爱默森少将，此刻正在视察太空轨道防御部队，因而未能到场。在黛娜小的时候，曾有过三个非常奇怪但又和她相当亲密的人主动做她的教父，可他们都过世了。

　　黛娜突然羡慕起那些被父母、兄弟和邻居簇拥的同学来。但很快，她就摆脱了这种想法，对自己短暂的自怨自艾感到懊恼，现在，鲍伊就是她惟一的亲人。于是，她赶紧掉过头来寻找鲍伊。

　　虽然在学院已经待了三年了，鲍伊却还只是一名学院二等兵而已。他认为，头衔之类的东西只是一种表象，只是让拥有它的人有了骄傲的资本而已。

　　即便地位不高，但作为一名高年级学生，他还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宽敞宿舍——兵营里从来就不缺空地，整个班级的规模从开学的第一天越就在急剧缩减。鲍伊所在的班最初共有超过一千两百名学员，现在只剩下不到两百人。那些离开的人，或者是因为无法通过考核被赶回了老家，或者是由于表现不佳而被调出了军事学院。

　　后一批人当中的大多数被送往各地的民兵组织或是“降格”为后续梯队，其余的则加入了庞大的地球重建工程，为战后满目疮痍的地球重现生机而努力工作。这项工程已经持续了十五年，毫无疑叫，它还会持续数年。

　　但从今天的这个班级开始，学院的毕业生们将会被充实到太空部队、战术空军部队、阿尔发战术装甲部队以及其他南十字军的分支中去。南十字军以后的招兵规模将扩大，所有的军官以及相当一部分士兵和士官，最终都将由具备该学院或是类似军校教育背景的人来担任。洛波特技术，尤其是第二代洛波特技术已经投入了实战应用，但它需要经受过高强度训练和拥有实际经验的操作员——战斗人员来操纵。传统意义上的征募士兵退居二线，让位于专业军人，这将开创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新(被禁止)。

　　可不知为什么，作为新式军队精英中的一员，虽然担负了服务人类、保卫人类的重任，鲍伊却从未想过成为一名战士。

　　“事实上，在晚餐时分到某个小酒吧里就着钢琴自弹自唱反倒会使我更加快乐！”

　　沉湎在极度失望情绪中的鲍伊发现，即便是他精心珍藏的那张明美的唱片也无法让他提起精神。虽然《我们必胜》这首曲子在耳边回响，但在这个一点儿也不喜欢打仗的年轻人身上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怎么可能去过这种他们强加给我的生活呢？

　　他兴味索然地拨了两下吉他。还是没有用。他凝视着窗外的阅兵场，回忆起在那里度过的许许多多不愉快的时光。这时，门铃响了。他把音乐的声音关小，懒洋洋地打开房门。

　　黛娜站在门口，摆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姿态，可惜学得很不到家——她的双脚并拢，两手交叉靠在梳成蘑菇形状的金发背后，让朝他忽闪了两下睫毛。

　　“嘿，报到的时间就要到了，鲍伊。最近怎么样？”她掠过他的身边径直走进他的房间，两只手还放在脑后。

　　他咕哝了一下，才答了句“还好”，顺手关上了门。

　　她站在那儿，望着外面的阅兵场笑了，“当——然！二等兵格兰特，你以为你在骗小孩啊？”

　　“就算你猜对了吧！现在我的情绪很糟！”

　　她转过身，把她的小脑袋朝他的方向斜了斜，表示相信他的坦白，“谢谢！那么你为什么不开心？”

　　他跌坐在椅子里，把脚搁在桌子上，“因为毕业，我想是这样。”

　　他俩都穿着军装，白色的制服配着黑色的靴子，还有一些黑色的流苏，让人联想到骑手的服装。黛娜的身上还挂着武装带，但军校学员的标志已经拆掉了——她肩膀上的十字像是燃烧的火焰，橙色衣领上别着的是她晋升名誉少尉的军衔以及一些标准的南十字军纹章。在他俩的上臂处，都佩有一只不算小的暗色陆军臂章，臂章上的军事学院图案很快就会被战术装甲部队的标识所代替。

　　黛娜坐在床上，悠闲地抱着那把吉他，两脚交叉在一起，“感到失望是正常的，鲍伊，我也一样。”她拨弄了一根音色较为轻柔的琴弦。

　　“你这么说不过是在宽慰我罢了。”

　　“我没骗你！自打教育制度出现以来，毕业忧郁症就一直存在。”她拨动了另一根琴弦，“为什么不开心点呢？要不我给你唱支歌吧？”

　　“不要！”黛娜的演奏技巧还凑合，但她的歌声却让人难以忍受。

　　鲍伊这句话脱口而出，这下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也许我该给你讲个故事，”她说，“不过那样的话，我的身世你就完全知道了，鲍伊，包括我所能告诉给一个纯人类的所有秘密哦。”

　　他点点头，他知道这一点。大多数地球人对黛娜的血缘或多或少了解一些——她是已知的惟一的天顶星人与地球人结合产生的后代，后来，她的父母加入远征队搭乘ＳＤＦ－３号离开了地球。他的父母也和他们一样随队离开了。

　　鲍伊朝黛娜笑笑，黛娜也报之以笑容。这两个年轻人都差不多十八岁了，正是可以接受战争考验的年龄。

　　“鲍伊，”她轻声说道，“你将面临更现实的军旅生活，而不再是从前的战术演习了。你可以从中体会到更多的东西。我会帮助你的，你就等着瞧吧。”有时，她会暗睛地想，鲍伊应该更希望从他的父亲——文斯·格兰特身上继承到充满力量的雄健体魄，而不是继承来自他母亲珍妮那样娇小优雅的外貌。要知道，尽管鲍伊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表现得极其凶猛，但他的个头甚至比黛娜还要矮那么一丁点儿。

　　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迎上她的目光，缓缓点了点头，正在这时，警报器响了。

　　警报声让他们俩从头到脚都打了个冷颤。他们知道，即便是伦纳德最高指挥官这样严肃的人也不会选在今天下午安排演练，是否需要演练是地球联合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事，可不是由伦纳德一个人说了算，休假不会贸然就被终止，们是也不排除…太可怕了，黛娜根本就不愿多想。不管怎样，她和鲍伊都是宣过誓的军人，现在召唤他们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

　　黛娜看着鲍伊，他的脸上明明白白地流露出慌乱的神色。“红色警报！我们该走了，鲍伊！快，跟我来！”

　　这些年来，他们经历过太多的演习操练，已经形成成了一种本能反应：他们冲出房门就知道该往哪去，该干什么，并且尽心尽力地把它干好。

　　可现在，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一种真切的、冰冷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既不是因为担心自身的安全、也不是在测试中担心自己的表现的这类抽像感觉。黛娜和鲍伊在走走廊里同其他毕业生会合了，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涌去。大多数毕业生刚刚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许多粗呢口袋和Ｂ－４型背包被丢在他们的房门口，衣物和各类装置也散乱得到处都是。

　　黛娜、鲍伊和十几个毕业学员正疾速飞跑，很快就凑到了五十多人，后来超过班级半数的学员也赶来了。低年级的男女学员们潮水般地从其他营帐中涌出来，赶往他们的集结地点——就像平时训练中一样。

　　然而黛娜却感觉到了，她能嗅出空气中异样的因子，她的皮肤也接收到这样的信息：令人恐惧的东西突如其来；整天只是进行模拟战斗的学员生活已经永远结束了。

　　一瞬间，黛娜猛地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恐惧，一种不为她所知的东西把她搅得心烦意乱，随即，无需任何征兆地，她切身体会到了鲍伊的感受。

　　年轻的洛波特战士，他们全部还不满二十岁，有的才年仅十六岁——从营房奔涌而出，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准备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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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个含混不清的想注，或是个纯哲学范畴的荒唐问题，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如果洛波特统治者抛弃了他们的情感，那么这些情感又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就没有类似能量守恒定律那样的法则制止这些情感凭空消失，把它们转换成其他的事物？或者它们干脆就化作了洛波特统治者们对权力、神妙莫测的知识、史前文化以及长生不老的无尽野心？

　　难道这些都是生物智能达到新的阶转所带来的副产品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宇宙就是和我们开了一个可怕的玩笑。

　　                         ——泽盖斯特，《洞察力：外星心理学和第二次洛波特战争》





　　冷冰冰的月球悬挂在亘古不变的轨道上。它伴随地球度过了每一个世代，见证了地球各个时期的重大灾难，也目睹了地球上无数不可思议的巨大变迁。

　　在近期天顶星人和地球人爆发的战争中，月球扮演了一个里程碑的角色。早在十五年前，它就俯视着千疮百孔的地球。

　　洛波特战争刚刚打响时，为了进入月球这个冷冰冰的避难所，亨利·格罗弗舰长尝试对ＳＤＦ－１号进行跃迁作业，结果发生了一场令人惋惜的重大失误（或者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那是史前文化所刻意安排的结局，不管性情古怪的艾米尔·朗博士是否对人这么说过），太空堡垒跃迁到冥王星，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但格罗弗使用月球作为掩护和避难所的计划，仍然是有据可依的。今天，其他人会来证实它所具有的价值。六艘巨大的飞船无声无息地在晨曦中显现出身形，飞船的纵轴足足有五英里长。它们坚实厚重，威力无穷，还装备了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设备——这一切正如它们的主人所期盼达到的效果。

　　然而，它们却十分谨慎。地球已经把强大的舰队送进了地狱，洛波特统治者们再也没有天顶星炮灰可供差遣了，而他们也不想让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

　　洛波特统治者的嗓音回荡在指挥舰上，说话的是指挥这次远征的三巨头之一。这三巨头统率领着战舰、克隆人首领、机器人战士以及科学家等等。

　　这名说话的指挥者是来自泰洛星球的类人原住民，从血统和外表分析，这种生物就是人类。但洛波特统治者不必说话就能产生语言的功效，他们传递信息根本不需要声音这种媒介。凭借史前史化的作用，他们靠纯思维进行交流。

　　他把自己的思维送往通讯联结带进行转换，然后送达他们种族的最高统治者——三位长老那里。他们的外貌和他差不多，但在力量和智慧上更胜一筹。

　　无实体的信息飘浮着进入了冰凉的金属通道，“诸位长老，我们已经到达预定位置——我们的目标是第三号行星的卫星——月球的背面。所有监控系统运转情况完全正常，你们马上就会收到我们的第一手传送信号。”

　　战舰的技术设备涌动着史前史化的能量，同时还散发着光芒。设备的某些部位与血管或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网有几分类似，没有杂质的变幻不定的彩色光辉在其间穿行；而其他部分就像一尊尊悬挂在半空朝下放置的宝塔、耀眼的质地让太阳系都黯然失色。

　　神秘的能量流开启了一道跨越光年的通道，直达一座十五英尺宽的蓝宝石状球体。它发出的炫目的光芒，映射在三位长老的脸上。这几个人长着战斧般锐利的鹰钩鼻，围成一圈坐着，怀着景仰的心情，抬起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球体。长老们从遥远的银河的另一端，接收着洛波特统治者传送的意识流。

　　这几位长老显得老朽憔悴，虽然身着帝王般华贵的长袍，却像足了刑场上的刽子手。三个人的头顶光凭，四围的头发修剪得一丝不苟，保养很好的长发笔直地垂到肩膀上。在他们突出的颧骨下，布满了疤痕般皱巴巴的皮肤，使人联想起部落的标记，双眼如同激光般凌厉，使得整个面容给人相当严肃的感觉。

　　他们研究着自己的仆从——洛波特统治者传送的图像和资料。

　　其中一名叫做尼穆尔的长老通过意识流说话了，他的蓝色长发被气流吹得四处飘散，“这是第一个信息，在这个区域出现了最强烈的史前文化能量活动情况。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这里无人值守。”没有实体依附的嗓音粘稠得就像糖浆一般。

　　其他几位长老听到这话感到很满意，但没人流露出任何情感。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超越并消除了情感这种东西。

　　身挂银锁的赫普希斯正把面颊靠在拳头上，细长的手臂很明显就能看出来早已萎缩了。他看着传送过来的那幅图像，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嗯，你是说这些由泥土和石块堆起来的土丘？”他的声音和尼穆尔有一点差别。

　　“是的。”

　　尽管他们既不了解洛波特战争的最(禁止)部分的详细情形①，也不明白他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些什么，他们三个还是一直盯着传送信号中的巨型人工土丘。它们正矗立在一度被重建的麦克罗斯城市中心。而信号显示的，正是ＳＤＦ－１号、ＳＤＦ－２号和幕后黑手凯龙的旗舰的埋骨之地。

　　【①指凯龙发动自杀性攻击的那场战争。】

　　在凯龙最后几分钟的自杀式攻击中，三艘飞船都受到了重创。由于散发出强烈的幅射，城市中的一切很快被掩埋起来，整个城市就像被覆上了一层遮盖物。麦克罗斯城也被人们遗弃了。“麦克罗斯”这个地名自此从地球上消失。

　　尼穆尔解释说：“佐尔的飞船也许——等等！”

　　用不着他提醒，赫普希斯和法拉格①就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神经中枢一阵发凉，长久以来，洛波特统治者的长老们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令他们不寒而栗的担忧。

　　【①第三位长老。】

　　三个漆黑的人影在巨大的传送球体中晃动，洛波特统治者旗舰上的仪器纵然先进，但也很难准确地将其进行对焦。屏幕上的这些实体就像高大，邪恶的鬼魂，全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竖起的高领遮住了他们的面容——除了眼角射出的光线，他们浑身都是黑漆漆的。

　　三个，当然——和史前文化相关事物总是三位一体的。

　　“守卫这片区域的是某种无机体，”尼穆尔从观察中得出了结论，“不过也有可能是因维德人设下的某种圈套。”

　　法拉格——和同伴相比，他有几撮头发稍有点呈冰蓝色，他那来自内心深处的嗓音切中了他们的要害。“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一语道破，“也许和该受到三重诅咒的佐尔有关。”

　　鬼魂般的幻影渐断淡去。信呼传输系统竭力维持信息通畅，一些零星的影像又重新显现，屏幕上发出一阵由于静电作用而产生的噪音。这几个鬼影好像知道自己被人监视似的——被洛波特统治者玩弄于胜掌间，灯光一样明亮的眼睛似乎正直直地盯着几位长老。

　　接着，影像消失了，无论是三位一体的科学家还是克隆人首领，都没有办法把这些和史前文化有关的鬼影带回大屏幕。随即，白色的杂纹重新出现在蓝色的信号传送球体上，一切图像都不见了。

　　仿佛达成了共识一般，长老们都没有提及——他们拒绝承认——这种对他们意志和手段的反抗。关于那些担负守卫职责的幽灵，还是留到恰当的时候再作讨论和处理吧。

　　“您还想看些什么，诸位}毛老？”一名克隆人首领毕恭毕敬地问道。

　　尼穆突然感到紧迫起来，相隔这么远，却遭遇了来自远方的怪物，他急切地想要摆脱这种令人畏惧的念头，“给我们看看防卫这颗星球、挡住了天顶星战士的进攻，现在又继续掌控着史前文化矩阵支配权的生命形态。”

　　“是，长老，”克隆人首领恭顺地答道。

　　赫普希斯告诉另外两人：“根据我的监视数据，消灭天顶星人的那些地球人再也不会出现了，我的兄弟们，但他们的继任者似乎同样狡猾，同样训练有素，他们会全力保卫自己的星球。”

　　传输信号很快就出现了，他们看到，地球联合政府的军队：太空部队的轨道要塞，民防机甲，阿尔发战术装甲部队的战斗机械，等等。

　　其中一个电视片段，正是第十五小队成员的全景慢镜头特写，那是从南十字军的公共信息广播中截取下来的。长老们看到这些人类军人的脸上除了历经磨练却异常自信的神情，还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那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长老们都不曾拥有的。

　　是青春。摄影机挨个儿扫过他们的脸庞——带着粗鲁笑容的路易斯·尼科尔斯下士；大块头安吉洛·但丁中士；招摇的小队长、善于虚张声势的情场高手希恩·菲利普斯中尉。

　　长老们看着他们的劲敌，不禁感到一阵疑惧，这种感觉更甚于几道鬼影带来的不安。

　　洛波特统治者的三位领袖知晓大量史前文化秘密，只要计划成功，他们就可以获得永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畏惧死亡，对他们来说，死亡比任何事物都要可怕。虽然这种恐惧被控制和压抑着，但它却远甚于孩子们心中任何最可怕的梦魇，远甚于对(禁止)的任何伤害。

　　可镜头前的年轻面孔却丝毫没有表现出长老们所想像的那种恐惧。这些青年对死亡的理解要比长老们想像的更加深刻，尤其是行伍中的青年，他们知道死亡可能随时随地降临到自己身上。尽管如此，第十五小队的年轻面孔却告诉世人，他们的成员愿意冒险——他们发现了不让鲜血白流的价值。

　　长老们为此感到十分困惑。他们手下有很多克隆人和其他士兵理所当然要为他们充当炮灰，但没人会出于自愿——自克隆人从本体中复制而成，并被无情地葬身于战场中时，这种观念就已经存在了。

　　长老们还有另一个问题，但为了避免不快，刚才他们谁也没有提及，现在，尼穆尔想轻描淡写地把它说出来：“我很难相信，这些生命体竟敢跟我们对抗。他们太嫩了，而且缺乏战斗经验。”

　　他和他的同伙故意要忽略等式的另一端那令人不太愉快的部分。如果你在战场上不肯以命相搏，而你的对手却要决一死战，天平的刻度就会剧烈地向另一边倾斜。

　　长老们浑身一震，各自心领神会，谁也不希望向对方透露自己的想法。

　　“我还想看点别的。”法拉格收拢了自己的斗篷，他有些急躁，就像猎鹰准备起飞时一样。

　　“那么现在你们还想看什么呢，诸位长老？”克隆人首脸试探着问，对于长老的反应他心知肚明。

　　法拉格无声的脑波语言①盈满了观影厅，“我想，这种生命形态大家都看得够多的了，你有什么情报就都传过来吧。不管这些抽象物多么有趣，我们都得立刻着手处理手头的事情！”

　　【①洛波特统治者是通过思维进行交流的。】

　　球体出现了一道肉桂红的漩涡，然后又回复成蓝色，接着，南十字军的司令部就显现出来。

　　这座功能非常完备的白色建筑整体造型就像一只展翅的飞鸟，坐落在城市的中心；而城市郊外布满皱褶、被腐蚀的天顶星战斗巡洋舰的残骸四处可见，绵延数英里。在很久以前的战事中，它们全都一头扎进泥土，只剩下尾部露在地表。

　　司令部的中心塔群上布满了垛眼和城齿②，宛如中世纪的城墙。

　　【②建筑术语。】

　　整座建筑看上去，就如同巨人组成的某支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它的作用就是——向这颗星球和全世界宣告南十字军的理想和灵魂。

　　“南十字军”这个名字，可谓灾难的遗物：天顶星人对人类发动了一场惨就人寰的大屠杀——那场屠杀差点将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赶尽杀绝。由于南半球受损程度比北半球要轻一些，许多难民和幸存者都迁往那里。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一支强韧有力的军队很快组建起来。而它所管辖的地区，则全都忙于与之同名的星座的星光笼罩下，“南十字军”由此得名。

　　“没错，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这个星球了，”法拉格告诉诸位，“现在该和我们的洛波特统治者建立联系了。”到了下达命令的时候——从元老到洛波特统治者，再继续下发，一直传递到借助机甲将战火和死亡强加给地球的生化机器人飞行员。

　　数据流在六艘战舰的通讯桅杆之间跳跃。这些诡计就像巨型昆虫的节肢，搜寻着来直各方的信号。

　　“看了你们发来的信息，我们都很高兴。”但在法拉格的实际腔调里，却找不到丝毫愉悦的迹象，“但我们现在必须直接和这个星球的原住民取得联系。”

　　就在洛波特统治者们警觉地聆听他们主子意旨的时候，蓝头发的尼穆尔对他的同伴们说：“我先把话说清楚：某种实体正守卫着地球上的史前文化聚集物，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必须采取特殊、空前的——”

　　随着洛波特统治者的面孔闪现在球体上，另一个声音传了出来：“诸位长老！我们都明白了！我们会接受你们的指挥，听从你们的教导，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由于年轻一些，史前能量的进化也低了几个阶段，因此从各个角度看，洛波特统治者们几乎就是长老们年轻时的翻版。洛波特统治者们的脑门闪着微光，他们颧骨下的皮肤就像布满了Ｖ字形的疤痕，保养良好的长发连着又长又宽的鬓角披散在脑后。由于史前文化的直接作用，意识流语音发出怪异的颤动。他们身着僧侣式样的长袍，腰上缠着饰带，领子的形状就像一朵盛开因维德生命之花。

　　每个种族都有各自的本土文化，长老们是三位一体的，洛波特统治者也是三位一体的。三者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在性别方面都强调高度统一。这些都是为了突出他们的同一性。

　　洛波特统治者各自站在一块小型平台上，把监控器围在他们中间。那是一个直径五英尺，布满斑点的蘑菇形高科技仪器，悬空飘浮在距离地面五码高的地方。那就是史前史化罩——他们的动力来源。

　　尼穆尔仍是那张一成不变的苦瓜脸，“你们传来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情报，而且我们还收到你们的战斗机甲已经作好出击准备的汇报。不过现在，我们得搞清楚你们是否做好了和我们会合的准备。”

　　十五年以前，那个自称为“洛波特统治者”的种族感受到了地球在最后一战中史前文化能量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他们已经打光了手中所有的牌，因为叛变天才佐尔把盛后一具史前文化矩阵送到了ＳＤＦ－１号上，天顶星军队覆灭了，与因维德人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也耗费了大量的能量储备。

　　由于缺乏史前文化能量，洛波特统治者无法通过超空间折叠的方式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他们的舰队送到目的地。因此，长老们派遣了六艘巨型母舰，搭载着攻击艇和生化机器人，利用传统的超光束推进器作动力，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长途奔袭。既然这段旅程已经结束，现在，长老们希望进行一次小型的超空间折叠。让他们和远征队重新会合。

　　然而，洛波特统治者的代言人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叫赛赞，蓝灰色的头发随着他的头部不住地晃动，“现在还不能会合，我的长老！我们很快就能重新获取史前能量物质，很快就要揭开佐尔试图带进坟墓的秘密。但我们不能再犯天顶星人同样的错误！”

　　“我们必须更详细地研究他们的强项和弱点，”达哥补充道，他是另一名洛波特统治者，此刻他正注视着长老们的影像。

　　尼穆尔的额头纹皱得更深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洛波特统治者朝他们的主子——洛波特长老们深深地鞠了一躬。长老们刚刚切断通讯联系，洛波特统治者们就挨个儿把头掉转过来，看着克隆人首领和其他聚集在史前文化罩下三位一体的小团体。赛赞把蓝色的长袍掖了掖，高高竖起的衣领就像橙色的花瓣环绕着他的脖颈。他突然说道：“各位首领，现在你们都听明白这个计划了吗？估计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克隆人首领与其他几位的长相和地球上的男男女女并无二致。在毛发和皮肤上更是如此。他们留着的长发和衣着颇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味道，再加上长袍和斗篷，便他们显得比人类更加纤细优雅。三位一体的成员之间，在衣着和外貌上有着细微的差别。

　　克隆人首领用一种介于人类和洛波特统治者之间的嗓音回答道：“大人，我们已经把行动细节告知了所有的生化机器人，只要一声令下。他们随时可以实施第一阶段的行动。惟一的问题在于维持设备的运行上，我们的史前文化能量供给已经被压到了最低限度。”

　　赛赞朝这位首领皱了皱眉，那神态和长老们向洛波特统治者皱眉时一模一样，甚至连冷漠无情的暴怒也分毫不差。“那就派出双倍的生化机器人发起进攻。你可以从飞船的引擎中抽取多余的史前文化能量，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三寡头中下颚最突出的、也是他们中间最聪慧的达哥补充道：“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俘虏几个地球人作研究。”

　　洛波特统治者军事才能出众的博卡兹，却依据战术方面的理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不行，”他告诉达哥，然后对那名领袖说道，“你可以行动了，不过必须按照原定计划进行。明白了吗？”

　　那名首领毕恭毕敬地向前一低头：“谨遵您的吩咐。”

　　赛赞点点头，冷冷地扫视着克隆人首领和其他三位一体的小团体，“那就让我们期待你们的成功。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那名首领毫无表情地说：“我们知道失败的下场，大人。”

　　和远征队的每个人一样，洛波特统治者已经孤注一掷地丢出了最后一个骰子。这位首领注意到了一张张愁容满面的脸。生化机器人和各种战斗机械已经整装待发。他们要把毁灭送到毫无防备的人类身上。

　　“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他宣誓。

　　就在克隆三人组匆忙赶去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洛波特统治者也调出了旗舰内部一套完备的系统中迷宫般的画面。活生生的史前文化设备使人联想到血管之类的生物器官，一道道能量在原生质过滤器中如潮汐般涌功。

　　达哥告诉他的同伙：“如果抓到一个地球人，我们的意识探测器就可以检查出他们是否已经发现史前文化矩阵存在了。”

　　“没这个必要。”博卡兹回答道。

　　他们都望着存留了来的已经菱缩的史前文化物质。制造矩阵的秘密已经随着佐尔的死亡一去不复返了，在已知宇宙当中，再也没有其他的史前文化来源、这个矩阵，就是洛波特统治者们最后的生存机会。

　　“一旦把他们打败，等这些地球人无助地被我们踩在脚下的时候，有的是时间审问他们。”赛赞说道。






第三章

[image: 02]




　　我真的没法告诉你是谁第一个这样说的——通讯操作员，黑狮小队，还是巡洋舰的舰员——但的确有人这样说过，不过要是换了别人，只要处在这种环境之下，任何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当场选中这个词组：第二次洛波特战争。

　　                             ——玛丽·克里斯托中尉，《洛波特战争史》之《最高统治者》第ＣＸⅡ卷





　　靠近月球表面的自由号太空站，正缓缓地在拉格朗日五号固定点摇曳。它既是一个前哨要塞、通讯中枢，也是通往地球的殖民地——月球和其他地方的中转站。太空站上的通讯仪器相当复杂，运转情况也不如在地球上稳定，但它却是人类赖以和ＳＤＦ－３号远征队取得联系的惟一手段。从多个角度讲，自由号在地球防御体系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了敌人攻击的目标。

　　“自由号，月球基地呼叫！月球基地呼叫！”

　　月球基地的通讯操作员拼命拨弄着那个发报装置，同时仔细地看了看刚才出现在一旁屏幕上的雷达图像。

　　五个可怕的大家伙正从月球的阴暗面迅速逼近。Ｇ２机构①已经断定人类以前从未使用过或者见过这些家伙。这几个飞行物的机动性和能量读数都显示出它们是难啃的硬骨头，并且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径直飞往自由号太空站。

　　【①地球的情报机构。】

　　“它们为什么不回答？为什么？”通讯操作员心急日焚。自从这些怪物出现以来，某种干扰信号就阻塞了所有的频带——而月球基地所有的飞行物都不可能追上这几个飞行物。

　　通讯操作员觉得自己的额头已经沁出了冷汗，不仅为他自己，也为毫不知情的太空站工作人员感到担忧，如果自由号被摧毁，月球基地和人类散布在太阳系的其他前哨阵地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然后挨个儿任人宰割。

　　仪表上的指示灯突然闪个不停。可能是敌人将用于阻塞频率的能量转移到武器、防护或者其他系统上了，要不就是电子对抗计算机找到了突破屏障的途径。一个带有静电杂波的干涩的嗓音从空间站传来。

　　月球基地的操作员连忙打开耳麦。手忙脚乱地向他们发送讯息：

　　“自由号太空站，这里是月球基地，紧急电文，重复一遍，紧急电文！五个大型不明飞行物正向你们靠近，坐标是８１３－４４９！它们可能还没有进入你们的范围，一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的防线自由出入。它们显形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就在我们周围游荡。可能是敌人，重复一遍，可能是敌人。它们正向你们飞去！”

　　在自由号太空站的通讯中心，另一名通讯操作员向值班军官发出信号，示意紧急电文正在导入——一份优先级紧急电文——正好这会儿他也在接收月球基地的传输信号。

　　电文一收完，他就转身行使了自己的特殊职权，那是在历经天顶星人造成的劫难后，在地球重建过程中形成的特权。已经来不及坐等等值班军官去通讯中心鉴定了紧急电文，联络Ｇ３机构②的幕僚再宣布进入红色警戒了。现在每一秒钟都危机四伏。人类可是经历了惨痛教训才认识了这一点的。

　　【②地球的参谋机构。】

　　从没有任何操作员曾经使用过它，但也从没有一名操作员面临过这样的局势。随着对这个巨大的、泛着红光的按钮决定性的一击，这名通讯中心的下士将整个太空站带进了战争中，同时也宣告地球将再次被卷入一场大战，

　　他尽可能把月球基地通讯操作员所说的剩下的一些内容拼凑起来，然后用手捂住麦克风高声喊道：“紧急情况，长官！叫他们启动火炮，我们有麻烦了！”

　　那名值班的通讯中尉点点头，立刻掉头前往保密对讲装置，向指挥中心发送信号。电喇叭和汽笛随即开始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各战斗岗位注意，各战斗岗位注意！激光和等离子炮位，准备开火！”

　　全副武装的炮手冲向他们的岗位，自由号号已经全面警戒起来。重型护盾炮塔打开了，丑陋得像猪鼻一样突起的双管和四管火炮泛着微光向前拉伸，调整角度，开始瞄准目标的已知的最后出现的坐标位置。

　　在靠近卫星要塞的地方，一支巡型舰队和那几个大家伙碰个正着。这是几艘三角形的巡洋舰，它们体型很大，行动缓慢，很快就要退役了。首批领教到洛波特统治者威力的就是它们。

　　五艘沙红色的洛波特统治者的攻击艇冲了上来，它们的外形就像压扁了的瓶子，领头的敌舰像箭一样窜向地球人的飞船。它射出一束能量弹，一颗炽热的火球撕开了巡洋舰的一侧，使战舰成了一条被开膛破肚的鱼。空气和火焰涌进这艘人类的战舰。船员们在舱内惊叫着，但叫喊声很快就停息了。

　　洛波特统治者的战机冲了进去，急切地寻找更多的猎物。“我无法接通这几艘正在巡逻的巡洋舰，女士。”自由号太空站通讯操作员告诉战术装甲太空部队（ＴＡＳＣ）的玛谢·克里斯托中尉，“已经有一艘同类型的飞船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玛丽抬起头，看着战术装甲太空部队巡逻小队的指挥官接过来的通讯信号。她点点头，紧紧抿着自己小巧的嘴巴。

　　身穿盔甲的她，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孩，长着一双蓝色而又不失坦诚的眼睛，短而纷乱的刘海仿佛一丛黑色的稻草。面对强敌，她强烈地感到自已就像一只失去巢穴保护的小鸟。

　　“收到，自由号太空站，黑狮小队很快就到。”她在心里快速计算了一下：黑狮小队应该很快便能与自由号太空站接应，在敌人扰乱自由号与月球基地的通讯信号之前，这支小型舰队就已经将巡航范围从地球附近转移开了——黑狮小队的日常勤务是在地球附近巡逻，现在他们已经十分接近自由号，近到用肉眼和望远镜就可以看见月球一侧因他们突袭引发的爆炸和能量喷发的情形。

　　“从你们现在的位置到达这里的预定时间大约是起飞后９０秒。”她发出这个信息后，脸色煞白地淌着冷汗。玛丽关闭了条线路，赶快接通了黑狮小队。

　　“所有飞行员注意，紧急情况，紧急情况：这不是演习，重复一遍，这不是演习。所有弹射器立即准备发射。黑狮小队作好起飞准备。”

　　甲板上回响起战靴落地奔跑的声音。玛丽率先赶到机库，一只手还抱着带角的飞行头盔。紧急起飞总是会引发一阵慌乱，甚至会引起更大的骚动，因为年轻的南十字军战士当中没有一个人经受过实战的考验。

　　尽管身上的防护服增加了体重，玛丽还是轻松娴熟地登上了变形战斗机。座舱一向可以容纳下穿上体积庞大的超耐热合金飞行服的她，以前也经历了数年这样的训练，但不知怎的，此时此刻，她却发现这个空间要比以往更加合身一些。

　　自从洛波特战争以来，战术装甲太空部队的前线战斗机的体积已经缩减了不少，因为它不再需要原先铁甲金刚模式那么大的尺寸——原来的战斗机是为了和五十英尺高的天顶星战士（或者他们的庞大的战斗囊）作战而设计的。

　　在地勤人员的帮助下，她在战机中坐定并准备滑行起飞。玛丽坐在那儿端详着面板上的量规、仪器和指示灯，却没有意识到身着护甲的自己和苗条纤细、目光锐利的圣女贞德是多么的相像。

　　直奇怪，她陷入了沉思：和我想像的不一样，现在的我只感觉兴奋，却没有紧张。

　　地勤人员都身穿带有彩色识别码的宇航服，他们赶前赶后地给战机挂载前武器，或是在弹射器附近忙碌。他们也很年轻，尽管大多数人还不满二十岁，但却成了新一代洛波特技术的组成部分，肩负的职责和面临的危险使他们快速成长起来。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正常的巡航任务中也经常出现人员伤亡，哪怕最小的灾难都可能吞噬好几条人命。

　　黑狮小队起飞并排好了阵型。敌舰本来是转向它们飞行的，却在最后关头改变了自己的航线，并释放出许多小型战机。

　　“这是些什么玩意儿’”敌机进入了视野范围，呼叫代号为“黑美人”的辛德少尉叫喊着开了火。

　　上一代人使用的数字呼叫代号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①。现在的地球，诸侯林立，已然成了靠城邦与地区武装力量相结合的霸权领地。在地球联合政府的铁腕统治下，整个社会事实上是由中世纪的忠诚所维系的，而全球的军事力量也要体现出这一点。这就是南十字军麾下最精锐的骑士的战斗服上，包括玛丽所属的那支部队的头盔上都带有那些统一模式的角形装饰物的原因。

　　【①指用“黑美人”而不是‘黑狮５号”之类的代号呼叫战友。】

　　“闭嘴，给我把他们干掉！”玛丽地打断了他的话，她最讨厌听到战术空军网络中无用的废话，“别落下你的僚机！”

　　但她并没有因为“黑美人”大呼小叫就责备他。看来，天顶星人又回来了，她想道，要不就是其他和他们非常类似的家伙来了。这几只怪物在黑狮机群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大，它们挂载着不知名的装甲，体积和１９９９年后在地球上大肆撒野并引发了洛波特战争的外星入侵者差不多。但它们之间还有一些不同之处：尽管外形和昆虫有些类似，但已经具有了人类的特性，相比起来，天顶星人的战斗囊只是带着大炮的无头合金鸵鸟罢了。

　　而且，这些物体速度很快，碟形的外观就像机动性良好的水翼艇，如同怪异的战舰在水面上激射而过。

　　不管它们看起来像什么，重要的是，它们不但敏捷，而且还致命，外星“水冀艇”略微顿了一下就改变了方向——它消耗大量能量，做出了这个在外太空看似不可能的飞行动作。直到今天，这样的举动一直还只是变形战斗机的专利。

　　大约二十艘不明闯入者恶狠狠地冲向十多架黑狮小队的战斗机，一场缠斗开始了。从人类和外星人的上一场冲突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企盼已久的和平突然间就变成了泡影。

　　惟有死亡仍然是一成不变的。

　　狭窄的空间再配上复杂的对手，就成了新的修罗场①。ＶＴ战机②和生化机器人相互盘旋、躲避厮杀，一遍又一遍地做出各种狂暴的举动以占据有利位置。

　　【①指人间地狱。】

　　【②即变形战斗机。】

　　外星人的火力异常囚猛，它们的武器安装在生化机器人操控器前方的大面积系统模块上——就像一大群体形庞大的机器巨人踩着雪橇冲向他们，试图要他们的命。眼前的情形令这些勇士们感觉十分怪异。

　　但这套装置仅仅只是模样滑稽，它的战斗力则令人惊骇。只见操控器内闪过一道道炙热的白光，三架战术装甲太空部队的战机立刻就被击毁。碟形的反重力悬浮浮平台开始寻找新的猎物。这一次，他们证明了自己不但能够利用碟形飞行器内置的武器开火，同样也能用操控器进行直接射击。

　　“黑美人，黑美人，你后面跟了两只小妖！”呼叫代号为“白骑士”的约翰·扎伦加大声警告。

　　“打开增压推进器！”玛丽趁间隙朝她的通讯显示器扫了一眼，一分为二的屏幕上分别显示的是戴着白色头盔的扎伦加和伴有黑色头饰的辛德，辛德头上裹着头巾，就像一名穆斯林勇士。

　　可辛德还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那两个小妖就开火了，火束在ＶＴ战机的尾部交叉划过——玛丽与其说是看见倒不如说是听见了这场爆炸的声响，因为几乎就在同时，她对准其中一架暗箭伤人的外星反重力悬浮平台开火了。

　　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ＶＴ战机早就更新换代了：贫铀弹机炮已被淘汰，增强的激光束释放出的可怕的脉冲能充满了这片空间。在一片火焰和碎片的云团中，碟形武装平台以及全身披挂的外星滑雪者彻底消失不见了。

　　虽然隔着茶色护目镜，依然可以看到玛丽的目光沉稳而坚定：“我们失去了黑美人，剩下的人按照教程里的方法飞！拿出点黑狮小队的气魄来！”

　　除了一些小规模的边境冲突，玛丽这一代的ＶＴ战机飞行员从未执行过战斗飞行任务。当然，空战学校完全不会教给你这些：真实的炮火把自己的好友击中，他在一声巨响中变成了嘶嘶作响的肉块和灰烬，而下一束炮火就是冲着你来的了。

　　不过，玛丽的话语和他们经受过的良好训练很快使勇士们重新冷静下来。幸存者组成紧密的双机队形，待生化机器人发动下一轮攻击时，就可以起到相互掩护的作用。

　　“转换成守护者模式。”玛丽迸出一句话，她在头盔后面的呼吸显得有些焦躁。在近乎歇斯底里的缠斗过程中，他们都承受着好几个Ｇ①的压力。和在训练中一样，他们紧紧绷住自己的双腿收紧上腹部，以保证自己脑部的提血量。战术空军网络里呻吟和喘息声响成一片，仿佛在进行一场玩命的角斗。

　　【①重力单位，一个Ｇ表示要承受自己体重一倍的重力。】

　　玛丽拉动一个拨杆，她的ＶＴ战机开始变形。

　　对于这位年轻的ＶＴ战斗机小队长来说、尽管眼前有不计其数的怪物正漫天飞舞着，但这些错综复杂的机械生物形态并没有动摇她的心。令玛丽真正担心的是，当她把战斗机变换为守护者模式的时候，飞机是不是还会乖乖地听话？

　　她可以感觉到体外的战机正在改变形状，模块开始滑动，结构部件也在进行重组，就像对机械进行奇妙地折叠一样。片刻之后，ＶＴ战机就变成了一架机体圆滑的守护者，它外形高大，介于战士形态和太空战斗机形态之间，就像一只运用洛波特技术俦造的雄鹰。

　　“快找掩护，白骑士，”她告诉扎伦加，“他们来了。”

　　洛波特统治者的战机朝他们扑来，生化机器人头部发射的光束就像毫无情感的昆虫的目光。

　　但接下来太空游侠对决却和刚才大不相同了。守护者的速度和变形战斗机相差不大，但它的机动性和火力却跃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完全可以和生化机器人分庭抗礼。

　　更厉害的是，玛丽·克里斯托是靠自己的思维来变换战机的外形和作战方式的。洛波特技术制造战机的秘密全在飞行员的头盔当中——这就是大名鼎舶的“思维帽”。接收器在获取思维脉冲后将其转换为战斗机的实际动作，而不需要其他操作为这台机械增添额外的机动性和威力，整架飞机更像被赋予了活力一般。

　　玛丽避让着反重力悬浮平台的炮火，像一只超级合金铸造的蜻蜓般优美地躲了过去。她娴熟地操纵着自己的战机，除了座舱内的发动机和手、脚部位的控制器外，她都是靠自己的思想控制这架守护者穿出火网的。思维成像是洛波特战争的杀手锏。

　　生化机器人的长机朝“守护者”射击，但玛丽早就躲开了，她朝它的要害部位来了几个短促而又猛烈的点射，光束像超新越爆发般短促地闪了几下，生化机器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爆炸就已经消失了，变成了一团一闪即逝的火球。

　　玛丽躲过前来支援的生化战斗机发射的炮火，绕了一道曲线开始收拾它。她把它套进了瞄准镜的方框并开了火。第二架生化机器是个由球状关节链接前臂和下肢的活动堡垒，才一转眼，又一团炙热的云气就开始扩散了。

　　其他黑狮小队的战机也不甘愿落后，纷纷运用新的战术。有些转化成守护者模式，还有一两架变成了铁甲金刚——它足以和生化机器人对抗——也有个别的依然保持战斗机模式进行战斗。地球本土的这些大杂烩似的战斗机械，打了生化机器人一个措手不及。

　　战局已经得到扭转，入侵者的战机在白热的火光中接连消失。显然，它们大势已去——尽管还有两三架敌机仍旧把持着它们的操控器四处盘旋不肯离去。

　　正当他们打算乘胜追击直至将敌人一网打尽的时候，黑狮巡航小队机上的控制器发出的消息送到了整支队伍面前：

　　“黑狮小队，脱离接触！所有变形战斗机，脱离接触！黑狮小队，现在把它们放走，立刻返回母舰，”

　　气球爆炸般此起彼伏的声响立刻平息下来，玛丽不慌不忙地集合她的部下，沉浸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喜悦当中。

　　但她知道，黑狮小队今天在战术上的胜利放到下次恐怕就不会奏效了。她还知道，她的小队面对的敌人可能只是它们当中的九牛一毛。

　　她把这些想法抛于脑后。今天首战告捷，被敌人围困的人类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星际洛波特战争，他们必须在每一刻、每一次战斗和活着的每一次呼吸当中巾重新学习如何应对这一切。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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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义务看护好鲍伊，因为他的父母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最让我担心的还是黛娜，由于她的混血出身和不时出现的忧伤情绪，她经常被两种迥然不同的性格模式所左右，一边是坚定的战斗情结，另一边却是狂热的反独裁思想。

　　此外，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朗和詹德在她幼年时期对她做过怎样的实验。这些实验激发了她体内外星人的天性，我怀疑那和史前文化有关。

　　但詹德清楚地知道：我把尚在襁褓中的黛娜从他身边抱走那天，我差点就用这双手把他给掐死。如果他的所作所为让黛娜以后有什么意外的话，那么他恐惧的东西就会成为现实。

　　                        ——摘自罗尔夫·爱默森少将的私人日记





　　和绝大多数南十字军的军事设施一样，这个地方宽敞得很。天顶星人在地球上肆虐之后，一段时间内，地球都不会受到人口密度过大的困扰。

　　这是一座大型的无顶圆锥状建筑，高大的楼体覆着烟蓝色的玻璃和泛着蓝光的瓷砖，就连建筑的框架也那是由浅蓝色金属搭建的。这座建筑的芝术造型颇有几分怀旧气息，尽管它的体积很大，但却只是一座军营，里面的军人数量不算多，地面上大多都是仓库、维修区域、军械库、伙房、餐厅和盥洗室之类的设施。从某种角度看，这里就是个自给自足的世界。

　　为这麻建筑站岗的是一个声名赫赫的兵种——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简称ＡＴＡＣ部队），不过，这么个声名远扬的队伍的番号却只排在了“１５”和，实在是有失身份。

　　这座建筑顶端装饰物的图案极为花哨，甚至到了浮华夸张的地步，如：疯狮，独角兽，皇冠、狮鹫、星辰、盾牌，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个主题图案必须凑近了才能看清，然后就会注意到原本是“两把交叉的弯刀”的东西，其实更像是……兔子的耳朵。除了爱惹麻烦的臭名声以外，第十五小队还是一支历史悠久、英勇善战和有着光荣履历的部队。至于那个免子耳朵纹章，关于它的来由的说法则不下百种，但绝大多数都是胡诌的。

　　营房内部的战备室里洋溢着庆典般的欢乐气氛，大伙儿都一反常态地大开起玩笑。就在黛娜毕业那天，警报中止了她的毕业庆典节目，而这一天，外太空发动袭击的警报也结束了ＡＴＡＣ部队的和平生活。黛娜和鲍伊与第十五小队的成员已经共同度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早已做好出击准备，可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但现在，起码不再有为了日常值勤的闲杂琐事和体力活吵着闹着要离队的事件发生了，第十五小队确信他们很快就要出发，可得到的命令却是按兵不动——待在军营里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用平民的话来说，就像彩票中了个末奖。此刻，第十五小队的装甲兵们不是在亲切地东拉西扯，就是在看影碟。

　　鲍伊·格兰特正在调试一台古旧的立式钢琴，那是十年前有人从垃圾堆中找出来送给第十五小队的。下了一番苦功后，钢琴终于恢复了原来的音色，他闭上眼睛开始演奏。现在，他的武装带和臂章都已经换上了第十五小队的标识。

　　他身边的路易·尼科尔斯下士正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音乐，一边擦拭和组装他的激光手枪。这种煽情的合成音乐，路易可是消受不起的。这个又高又瘦的下士是个个性很强的机械天才，他能够修理好各种小玩意儿以解燃眉之急。

　　鲍伊的音乐水准还不赖，路易想道，经过一周的接触，鲍伊在第十五小队里很受欢迎，然而他却和路易一样有点古怪。路易成天戴着一副又大又沉的球形茶色护目镜观察看这个世界——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眼睛，即便在沐浴时也是如此。路易认定鲍伊是那种不太容易适应环境的人，而且还带点与众不同的性情，黛娜也有几分类似。于是，他开始对这两个第十五小队最晚报到的新兵产生了好感。

　　其他人也接纳了他们，不过大伙儿对黛娜还有些冷谈。自从原来的副队长在机动训练中受伤被送走就医以后，她就被任命为第十五小队新一任副队长。她已经离开军事学院接受了委派，本来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是——她却是第十五小队的第一位女性成员，也是加入ＡＴＡＣ部队的第一批女军人之一。

　　两个二等兵正在棋盘上消磨时间。“听到最新消息了吗？”个头较小的那位漫不经心地问道，“看来我们的头儿要关一段时间的禁闭了。”

　　和他对奔的人壮得像条牛，他耸耸肩，继续思索该如何让主教①摆脱困境，“对希恩这样的大众情人来说可真是够糟的——这下他惨了。”

　　【①国际象棋的棋子，走斜线。】

　　“上头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他。”小个头说道。

　　另一个人——这个人平时最爱多管闲事，他插话了：“希恩不过是神经错乱把算盘打错了。换了谁也不会去招惹上校的女儿。”

　　当然不会，这倒是真的，更何况上校的女儿还是个上尉。不过又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说肖恩的追求一开始进展得还很顺利，很讨女方欢喜，不过那天ＡＴＡＣ的值勤军官在巡逻时无意中发现，一名应该是当值的工作人员正在大量越权使用军事设施，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名上校的女儿开始大声呼救。

　　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并不长，据说希恩·菲利普斯中尉自始至终都呵呵直乐。由于女性仰慕者们源源不断地给他写信问候并寄送包裹，他的禁闭期倒也过得轻松愉快。

　　安吉洛·但丁中士对这场对话十分专注。他轻蔑地哼了一声：“哈，那不过就是一个傲慢的、自以为是的黄毛丫头！”他在希恩手下待了一段时间，所以对希恩被人替换一事感到愤愤不平。他一门心思都想着这件事，竟然没有发现大门已经打开，而取代希恩位置的人正站在那里。

　　“怎么了，安吉洛，就像在诉说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一样。”一个活泼的女音嘲讽地说道。所有的人回过头来，他们都吓了一跳。黛娜正站在门口摆了个诱人的姿势，军服上名誉晋升的星星不见了，她已经从负责训练任务的临时副队长升任为小队指挥官。看来希恩得在他的禁闭室里好好地消磨一段时间了。

　　鲍伊从钢琴后面站起身，脸上挂着微笑。“恭喜，斯特林少尉。”他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就像他不喜欢军队一样发自内心。所有的人都懒得立正敬礼，在希恩的带领下，第十五小队变得极度懒散。不过，还是有几个人吹了吹口哨或是咕哝了几句以示对黛娜的姿态的认可。

　　补给中士埃文斯端起他跟前吧台上的咖啡杯子，走到她跟前：“我敬你一杯！为ＡＴＡＣ部队最可爱的少尉！”他高声宣布，还“呀”地喊了一声。

　　其他声音也跟着响起，渲染着这种气氛。黛娜迎着诱人的步子扭着腰来到了安吉洛跟前，“出什么事了，安吉①？你觉得我不够严厉是吗？”说着给了他一个迷离媚惑的笑容，她一直保持这个表情，突然间，出其不意地迅速刺他的胫骨踢了一脚。

　　【①安吉洛的昵称。】

　　安吉洛彻底被震惊了，但他强忍着没有发出惨叫。他是个肌肉结实的高个子，以力大无穷和忍耐力强著称。黛娜哈哈大笑，第十五小队顿时嘘声四起，大伙儿都在嘲笑安吉洛居然被人偷袭成功。安吉洛揉搓着他的胫骨朝已经闪到一边的黛娜咆哮着，但在他心里却对这个“学员小姐”（过去他总是怎么称呼她）有了新的评价。

　　黛娜径直走到窗前，转过身面对着大伙，大声压制住喧哗和嘘声道：“集合！动作要快！”

　　大伙惊讶地迟疑了半秒左右，接着第十五小队赶忙面向她整齐地排成两行。

　　“现在她想要证明些什么？”安吉洛听到什人在低声嘟囔。

　　黛卿双手背在身后，朝他们打量了一番。她等了好几秒钟，直到队伍完全安静下来才说道：“你们知道，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这个小队有点呆板——确实很可爱，但也很呆板。”

　　她沿着队列的前排走动，巡查着她的新部下，“不过，我想你们还有救。好，准备出发！”

　　刚走到这一排的末尾，她就碰上了怒目圆睁的安吉洛，“你有什么意见，安吉？”

　　他抿着嘴唇说道：“也许是我错了，但这周不是轮到我们担任快速反应小队的勤务吗？”

　　快速反应小队实际上就是一支救火队，随时准备着开进危机爆发的地带，无论是在某个基地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在接到命令之后，该小队就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就是快速反应部队通常必须保征编制的完整性，或者让所有的人员在军营附近待命。

　　可黛娜却轻蔑地扫了安吉洛一眼，“这和现在的训练有关系么？”

　　其实严格说来，这倒也算不上违章，的确有可商榷的余地。

　　“可是，我们没有得到团部的明确指令。”

　　如果说她具有人类风趣、温情的一面，那么她的另一面就是个怒气冲天的天顶星女战士。黛娜眯缝起眼睛，鼻孔也张得老大，“如果你想降级当个高傲的二等兵，但丁，你就继续和我对着干吧！我既然下了命令，你就得服从！”

　　脾气火爆的安吉洛却出乎意料地笑了：“随你便吧，少尉。”要整治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这个孩子设置尽可能多的绊索，甚至在小事上怂恿她，不让她看见事情本来的面目。

　　黛娜露出咬紧的牙关，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已经一声不吭地集合完毕正好奇地观望，想知道她会不会气得两耳直冒蒸汽。“如果你还有问题，中士，也许我该把你送到牧师那儿去。要不然，就是你不愿接受一个女人发布的命令？”

　　这句话刺伤了安吉洛，他总认为自己是个有些古旧的人，但他绝不愿意被挂上男性至上主义者的标签。他深深吸了口气，“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少尉。自由号太空站和月球基地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如果真有什么意外而我们却不在。该怎么办？”他朝她谦逊地笑了笑。

　　黛娜火冒三丈。很显然，但丁认为她不适合担任指挥官，来接替浮华、不拘小节、粗枝大叶的希恩·非利普斯。看来，受第十五小队尊重的都是野蛮、鲁莽、喜欢铤而走险的军官了？她要让他们看看，黛娜·斯特林可以挑得起这根大粱！

　　“既然这样，中士，”她冷笑道，“那你何不傻坐在这里拨弄你的大拇指消磨时间呢？其他人，骑上反重力悬浮摩托，出发！”

　　她简直就像是去野餐，安吉洛心想，希望她别让大伙都惹出麻烦。

　　但第十五小队已经大叫大嚷着冲向了速降梯，安吉洛则跟在大伙儿身后。

　　速降梯是一种形状像骨骼的梯子，它像传送带一样永不停歇地向下运动，这些现代“救火队员”顺着它快速到达了地下层的摩托车库。

　　当到达第一层摩托车库时，队员们同训练中一样，在速降梯消失在一个半球形入口之前就轻松地从上面跳下来。速降梯继续通往下一层，直抵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存放点。

第十五小队的队员们奔向各自的反重力悬浮摩托。那是一种速度和机动性都相当色的单座交通工具。黛娜跨坐在她的坐骑上，握住了把手，“先生们，我们到Ｇ区侦察巡逻！”

　　她扣下面前的护目镜，启动了引擎。“我们出……发！”第十五小队跟在她身后飞射而出，呼喊着充满叛逆的口号。

　　黛娜纵情大笑。谁说训练中感受不到乐趣？他们荷枪实弹兜风一样地穿过纪念城，徒步行走的平民只得四处逃窜寻找安全的地方。摩托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穿过坡道和十字街头，穿过往来的车流，来到街角开始了一对一的竞赛。装甲兵们互相叫喊着，冲着他们的领队黛娜欢呼，而她则一马当先地开在前头。

　　她喜欢这样，喜欢冲在前面听着手下人的欢呼。“看你们谁能跟得上我，伙计们！”她猛地加大了推进器的能量，在一个斜坡上驾驶摩托腾空而起好几码高。他们开错了方向，迎着阻塞的车流就上来了。

　　不过没有人员伤亡。推进器猛地一带，反重力悬浮摩托灵巧地飞过了轿车的车顶，而险些翻倒的居用车辆也在躲避军用器械的同时成功地避免了一场大碰撞。他们挥舞着拳头，气愤地诅咒他们，不过南十字军的战士们依然高高地在他们的头顶上飞翔。

　　主干道堵塞得很厉害，于是他们就开到了纪念域外围的荒地上。洛波特战争残留下来的锈迹斑斑的天顶星战舰残骸点缀着这片土地。十七年过去了，这片地区景观还是和月球表面一样，仍然没有从外星人对整个星球进行的毁灭性打击中恢复过来。

　　“福克基地就在几英里之外”黛娜在风声和引擎的轰呜声中大声喊道，“我们就停在那儿！”

　　就像鲍伊所说的那样，她感到了几分讽刺意味儿，指挥一支部队竟然需要这么多繁文缛节。接着，她迎着风放声大笑起来。玛丽·克里斯托和她的黑狮小队正在中队福利社中小憩，此刻ＶＴ战斗机飞行员刚刚结束中午的猎杀行动。这时，一阵刺耳的反重力悬浮摩托引擎声越来越近地传来。

　　黛娜关闭了推进器，烟尘和碎片也随之渐渐平息。她轻快地从反重力悬浮摩托上跳了下来，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也纷纷效仿。她仔细看了看这个巨大的基地。

　　福克基地离埋葬ＳＤＦ－１号、ＳＤＦ－２号和幕后黑手凯龙旗舰的人造土丘并不太远。

　　这块地方是战术空军部队、太空部队以及战术装甲太空部队变形战斗机部队的大本营，同时又兼有实验和工业基地的职能，除此之外，它还是通讯枢纽和团指挥部。

　　福利社中一个莫霍克族①ＶＴ战斗机飞行员透过一扇玻璃看见了第十五小队，“嘿，你们看，学校在组织外出活动呢。”

　　【①美国的一个土著民族，以怪异的发型著称。】

　　黛娜此刻也正回头望着这群飞行员。

　　“嘿，一群被鸽子统领的老鹰，嗯？”一个黑狮小队的队员得意洋洋地说。

　　玛丽把手按在臀部那儿哼了一声：“我看更像是一群跟着鹅走路的火(又鸟)。”她冷笑道，

　　黛娜带着她的部下走了进来，迎面碰上玛丽·克里斯托上尉，黛娜敬了个礼，玛丽却朝她吼道：“告诉我你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黛娜一眼看出，这帮人一点儿都不欢迎他们。战术装甲部队和战术装甲太空部队一直都在暗中较劲，他们的ＶＴ战斗机和自己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在某些洛波特技术特征和功能上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的任务和职责时常发生重叠，至于谁的机甲更先进、谁在各个方面更加出众这些问题上的分歧，那就更严重了。两帮人马为了这个问题，不知打过多少架。

　　尽管如此，黛娜却是第一次遇上此类不友善的场合。她之所以选择反重力悬浮战车，是因为她认为那是人类发明的最全面、最强大的机甲，因此她根本就不想听ＶＴ飞行员们的废话。

　　黛娜通报了自己的身份，然后懒洋洋地说：“一路上都是灰尘，我们走得很辛苦，你们这儿不是刚好有点酒吗，伙计？”

第十五小队的人一阵哄笑，几个黑狮小队的成员却被咖啡给呛住了。玛丽·克里斯托的眉毛拧在了一块儿，“小孩，你从西边逃出来干吗？身为指挥官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就算你带着一群小朋友乘玩具车外出也不能例外，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下黛娜也火了，“我的小队好得呱呱叫而且经常受表彰，而你们却只配和加力燃烧室为伍！每一次机动训练和战斗演习我们都是第一！”

　　玛丽放纵而又疯狂地大笑起来：“演习证明不了什么，只有战斗才能说明一切。”

　　黛娜发觉事态已经发展得过了头。第十五小队和黑狮小队的几十双眼睛已经一对一地铆上了，有些人还一本正经地或者揉起了自己的指关节，或者开始捏拳头。

　　黛娜转身离去，还不忘回头留下一句话，“我的部队可不会在战斗中掉头逃跑，中尉。”

　　她手下的装甲兵尾随着她离去，但有个ＶＴ战斗机飞行员——埃迪·芒斯，一个五官挤成一团的小个子，出了名的闯祸专家——跳了起来，他在他们后面喊道：“嘿，等等！你们不想喝杯咖啡吗？”

　　罗伊斯，一个又高又瘦戴着角质边框眼镜的装甲兵，刚要转过身告诉他不用并谢谢他的好意，结果脸上却被泼了一整杯的咖啡。

　　埃迪·芒斯笑得前仰后合，最后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我就一直说嘛，什么也比不上一杯上好的咖啡！”他笑得十分夸张，以至于没有看到有个东西已经冲着他过来了。

　　“试试造个，”鲍伊·格兰特说道，接着给了芒斯一记下勾拳，把他打翻在桌面上。鲍伊不喜欢军队和暴力，但此刻他已经完全被激怒，脑子里只剩下好勇斗狠的冲动。

　　两个黑狮小队的军人把芒斯搀起来，其中一个咆哮着：“看来，这些小子想玩儿横的。”

　　芒斯抹去嘴唇裂口的血迹，“这些幼儿园里的家伙们还算不赖。”他承认道，接着他跳起来猛地扑上去扭住了鲍伊。

　　不过，鲍伊早就作好了迎战准备。这个ＡＴＡＣ的装甲兵揪住了芒斯的制服，与此同时抬起一只脚踏在他的腹股相连处。鲍伊向后倒在地板上。拖着自己的对手打了个滚儿，在芒斯的上腹处用脚使劲地踹。就像鲍伊在军事学院学到的徒手格斗课程一样，随着这个惹祸精的一声惨叫，他笔直地飞过了鲍伊的头顶。

　　鲍伊此举唯一的失误就是，他忽略了黛娜正位于芒斯的飞行曲线上，这个ＶＴ战斗机飞行员先是撞上了她的脑袋，而后差点把她撞倒在地。他们俩趴倒在地上，黛娜朝着几乎已经眩晕的芒斯大喊大叫，要他从她身上爬起来。

　　黛娜伸出双手四处乩抓，突然她摸到了一个金属物件，那是芒斯摔倒时滚过来的一根桌腿。她一把抓住了这根桌腿。这时，那名ＶＴ战机飞行员用力甩了甩头，站起身来准备重新迎战鲍伊。

　　这一次，他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儿去——鲍伊刚离开军校不久，他不但年轻，而且动作域捷，状态也非常好。他又给了芒斯一记左勾拳，芒斯应声倒地，同时把玛丽·克里斯托也绊倒了，他趴在了她的膝盖上。玛丽敲打着他的脑袋大声吼叫，让他从她身上挪开。此刻，这场骚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桌椅四下翻飞，大伙儿拳来脚往打得好不热闹。黛娜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第十五小队卷入了一场什么样的麻烦。

　　她呆呆地站着，脑子里浮现出她的少尉肩章长出翅膀飞入云端永远离她而去的画面，不晓得禁闭室里的希恩是否还有多余的问候包裹，她想道。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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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小队和黑狮小队在正式场合的初次遭遇并不愉快，全然不如后来的军事合作那么触洽。虽然事实如此，ＡＴＡＣ部队的成员在日后提及变形战斗机侦察和渗透袭击任务时却总是坚持使用一个具有橄榄域比赛风格的术语——“勇往直前的小牛犊”。

　　                        ——小扎查理·福克斯，《男人，女人和机甲：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的变故》





　　黛娜挥舞着桌腿，高声喊叫着：“住手！立刻住手！”可是却毫无作用。

　　这场斗殴的每一个瞬间都令人感到烦恼，各类离奇的事儿交替出现。一个金发的ＶＴ飞行员刚刚挥起前臂击中第十五小队的一名装甲兵，黛娜的另一个手下就出脚踢倒了那个莫霍克族黑狮小队成员。倒在地上的ＡＴＡＣ队员用腿夹住了一个ＶＴ飞行员的脑袋；希洛撂倒了埃文斯，却倒错了方向，痛得他像只波士顿螃蟹蜷成一团；玛丽·克里斯托终于把头晕眼花的埃迪·芒斯挪开，幸亏她躲得及时：她刚站起身来，路易·尼科尔斯和一个困在人群里的ＶＴ飞行员就被人打倒，于是在她刚才摔倒的位置立刻堆起了一座人山。

　　黛娜无计可施，只能挥舞着桌腿拼命喊叫：“住手！住手！”但似乎一直没什么用。这时，她忽然停止了叫喊，往下一蹲，躲过安吉洛·但丁扔过来的一个黑狮小队成员——他砸碎了她身后的一大片窗破璃，整个人都飞到了外面。

　　随着玻璃的破碎，外头传来一阵足以令黛娜血液冻结的声音：警笛。一辆宪兵运输车大开警灯穿过那片开阔地向福利社赶来。

　　黛娜转过身吼道：“宪兵！嘿，宪兵来了！我们快离开这儿！”

　　几个人附和着劝架，于是争斗在几秒钟内就结束了。玛丽·克里斯托眼睁睁地看着第十五小队的成员跟着他们的队长跳上了反重力悬浮摩托。

　　黛娜确定所有的手下都已离开，这才下令：“兵分两路，到营房会合！”

　　ＡＴＡＣ小队在一阵轰呜声中朝四下逃窜而去。

　　黛娜开大引擎径直迎向那辆警用运输车。那是一辆敞蓬运输车，离得很近了，她可以看见车上还站着一具十五英尺高的警用机器人。黛娜冷静地望着它不断向前逼近，心里打定了主意，她要在自己的部下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之前，给宪兵们找点儿事做。

　　这名骑士笔直地朝着货车的挡风玻璃冲来，坐在敞蓬车厢后部的宪乓少校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他发出一声尖啸，伸手去拔他的武器。他两手握住枪，对着越过货车的黛娜吼道：“再不停下我就开枪了！当心！”

　　他之所以喊出“当心”，是因为黛娜突然开大了推进器，眼看自己的脑袋就要被她的飞车切掉，这名少校赶忙趴下隐蔽。但在最后一刻，她却驾驶摩托腾空而起，反重力悬浮摩托做了个漂亮的动作，用尾部扫中了机器人警察的脑袋。这机器人就像被伐倒了的美洲杉一股向后轰然倒下，少校随即发出惊恐的尖叫声。机器人倒在金属平台上的声音，就像有个巨人拿着好几台锅炉当锣敲一般。

　　黑狮小队的士兵们都站在福利社外面，眼看黛娜得意洋洋地挥了挥手，消失在远方。玛丽·克里斯托把手按在臀部，脸上浮现出猫科动物般的笑容，“对一个新手来说还算不错，斯特林少尉，你等着瞧，你还没听说过黑狮小队最后的绝招吧！”

　　宪兵运输车缓缓停了下来。宪兵少校看着隶属ＡＴＡＣ部队的反重力摩托卷起一阵烟尘朝四下扬长而去，反感地摇了摇头：难道军事学院没有教会这群小阿飞分清敌我吗？

　　那具机器人虽然已经动弹不得，但它的面甲却随着发出的语音不住闪动：“驾驶反重力悬浮摩托的是黛娜·斯特林少尉，”那个单调的声音断定，“她隶属于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接着它又发出一阵怪声，然后补充道，“建议立即予以逮捕。我感觉很糟。也许现在该返回总部？也许你能帮我爬起来，长官。噢！哇！喝！延长她的服役年限作为惩罚？我看这是个好主意！”

　　宪兵少校立刻对这具机器人作了最简单的初步维护——他朝它踹了一脚。银白色纹理的云朵飘浮在夜空，月光照耀下的纪念城宛如置身于一片恐怖的墓地。风化的峭壁和山峰环绕着这座城市，锈迹斑斑的天顶星战舰残骸如同一只只怪兽。郊外贫瘠的土地限制了城市的发展——这一切恰恰都和黛娜此刻绝望的情绪相吻合。

　　就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还带着第十五小队耀武扬威地在弯弯曲曲的混凝土通道上横冲直撞，可现在，她却蜷缩在这座城市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像一个漂泊的游民那样穿巷而去。

　　她蜷成一团让自己暖和些。边上有一堆垃圾，里面正藏着她的反重力悬浮摩托。黛娜背靠着一堵砖墙，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她知道自己最终还得回到基地接受他们对自己提出的指控，但她现在只想花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对一名指挥官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她开始重新评估起整个事件的方方面面来。

　　黛娜叹了口气，抬头望了望泛着钻石般耀眼光芒的冷月，不禁想到队员们——或者她自己是否会被派往那里作战并很快阵亡。如果战争真像每个人说的那样即将来临，她就根本用不着害怕什么宪兵或是军事法庭，因为南十字军更需要一名年轻能干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军官在那里大显身手。何况她父母的朋友——她的非正式监护人爱默森将军也在那里主事，他的威望一定能起到不小的作用，但她讨厌向人求助。

　　不过，她有可能获得许可率领男女士兵投入战斗，英勇地战死疆场，那么她就一定不能再犯错了。然而她痛恨被人嘲讽或是冤屈。她特别渴望和某些人多一些交流——也许是她的队友给了她家庭的感觉，但她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叹了口气，从制服的内袋里掏出一个项链坠子，把它放到巷子最阴暗的角落，用大拇指来回拔动，再次望着那张已经看过了千万遍的照片。

　　上面是麦克斯·斯特林——那个时代最伟大的ＶＴ战斗机飞行员。他脸色苍白，甚至还带点儿孩子气，一头染过的蓝发，一副过大的近视矫正眼镜。站住他身边的是米莉娅·帕莉诺·斯特林，这个女人曾经统率着天顶星人的精英昆德伦诺部队，后来她使用史前文化的变形舱从巨人微缩到人类的体型。她的面相将雌虎的凶猛和圆润的美貌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彼此相亲相爱，还生下了一个开朗的蓝发小孩——那就是黛娜。

　　现在，他们——谁知道呢？她想道。她望着星空沉思，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如此，如今，她的父母可能在最遥远的那颗星星上面，也许他们已经死了。自从ＳＤＦ－３号远征队出发寻找洛波特统治者之后，地球几乎就没收到过他们发来的通讯信号。

　　黛娜按下一个小开关，项链坠里现出了另一幅照片，照片上站着三个外貌古怪的人：又高又瘦的康达，紫色头发，一脸无所不知的表情；结实的大块头布朗，满手老茧却又温艾尔雅；还有性情暴躁的小个子利克，他足智多谋，一头黑发。

　　黛螂爱怜地望着他们的照片。站在他们前面的正是五岁左右的黛娜，她的头发已经变成了黄色。她斜着眼睛避开直射入跟的阳光，牵着布朗的食指咧嘴直笑。第十五小队的现任——也许是前任，至少是现任副队长又叹了口气。康达、布朗和利克原是天顶星人的间谍，他们被微缩成人类的大小，被人类社会的魅力所吸引而不能自拔。麦克斯和米莉娅跟随着瑞克·亨特以及丽莎·海因斯舰长以及其他ＳＤＦ－３号远征队成员离开地球后，黛娜跟着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她都没什么印象了。她那时太小了。后来，在得知麦克斯和米莉娅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被人劝服准备将她留在地球之后，他们主动提出担当了她的教父。

　　这是一段不寻常的抚养经历。历史上再没有其他人像黛娜一样，从幼年时期开始就接受人类和天顶星人两种人生观的教导。这几个前特工人员都是应征入伍的士兵，即便在天顶星人当中，他们的教育水准也不算高，他们所有的历史和知识都是洛波特统治者们一手炮制出来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她母亲种族的所有东西都教给了她。尽管他们付出的爱（和人类相比）不那么自然，但他们对黛娜比任何亲生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子女还要好。

　　所有起义的天顶星人——那些投向地球这一边的天顶星人，都没想到他们会再次和地球发生对抗，结果还是被镇压了下去，当时，黛娜尚在襁褓之中。除了她的三个教父之外，剩下的人都跟随ＳＤＦ－３号离去了。最终，她的三位教父几乎在同一时间相继过世。她始终无法断定，是某种来自地球的疾病还是无可比拟的孤寂夺取了他们的生命。自他们三位的人类情侣…珊米、维妮莎和琪姆在ＳＤＦ－１号最后一次战斗中，和格罗弗以及鲍伊的姑妈克劳蒂娅一起殉职后，这几位前天顶星特工就再也没有和其他女子恋爱过。

　　随着他们三人的过世，官办青年庇护所和学校再一次为黛娜提供了容身之处。后来，鲍伊就时常与她做伴，因为罗尔夫·爱默森无法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接着，他们又顺理成章地进了军事学院。可是，每当黛娜听到关于“天顶星人先天好战的野性”这类恶毒言辞的时候，她就不由自主地想回到过去给她带来幸福家庭生活的巨人们当中，哪怕只有那么一小会儿也好。她用拇指合上了项链坠子，把脑袋靠在粗糙的砖墙上。她闭上眼睛，往鼻孔里深深吸了一口气。远处的公寓亮起了灯光，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家家户户相聚在一起共进晚餐。

　　黛娜轻轻舒出一口气，她又一次盼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希望项链坠子里的照片能够变成现实，渴望自已的父母从遥远的天边赶回来。

　　突然一声呜咽传来，附近的一只空罐头盒弹了起来。她条件反射地站越来做好自卫的准备，但敌人却没有出现，恰恰相反，那是个很特别、很熟悉的客人。

　　“波利！”

　　她捧起这只一身乱毛、伸着舌头的小东西。如果不仔细看，它一定会被人当作地球上的某种小狗。它长着两只突起的小角，眼睛藏在酷似牧羊犬的额头下面——那双眼睛绝不会是来自地球的某个物种——而且它还长着松饼一样的小脚。

　　它是一只传粉兽。她第一次见到它时，布朗曾用轻柔的声音为她作过介绍，于是她便一直这样称呼它，尽管她始终不知道波利是雌性还是雄性。

　　她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当时，那几位前间谍人员把它交给她，并向她保证将来一定会告诉她所有的细节，可那一天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尽管如此，她仍然知道波利的确是一只神奇的生物。

　　比方说，波利何时出现或是消失完全要看它的喜好，就算你把它关起来或是用绳子拴上也没有用。只要一转身，波利就可能立刻消失，至于是离开一会儿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就很难说了。它让她想起《爱丽斯漫游奇境》的故事，还想到另一本古旧故事书——《会穿墙的猫》。

　　这只传粉兽是她第一个保留到成人时期的秘密，自从她的教父们告诉她不能对任何人提及此事后，她就一直守口如瓶。显然，波利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特性，但她始终没能发现其中的奥秘。自从康达、布朗和利克死后，波利曾经找过她四五次，但待的时间都不太长。

　　“我想他们了，你听得见我说的话吗？”她绵绵低语着，拍了拍这只来自外星的神奇生物，把它靠在自己的脸颊上，而它也伸出红色的舌头舔着她的脸颊。“你知道我刚才流了多少眼泪？”不管她怎么努力，眼泪还是一个劲儿地往下流，“看来我们都得度过一个冰冷的夜晚了。”

　　她擦了擦自己的脸颊，抹去泪痕和尘土，“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事情变得如此不可收拾。”

　　可不知为何，她的情绪没那么糟糕了。她终于进入了梦乡，传粉兽也蜷曲着，软绵绵的身子靠在她的身上。黑色的梦不时袭扰着她，但这一次，不可名状的恐惧和其他可怕的事物都已离她远去了。

　　正如她所记得的那些过往梦境一样，她又见到了奇怪的幻象。在她的幻象当中，有一股纯净的力量在地球上形成了龙卷风一般的涡流，这股直径达一百英用的龙卷风似乎充满了活力，尽管它在剧烈运动，却完全由精神力量所构成。这股精神旋风的顶端触到了地球的大气层，接着，它突然化作了一只炽热的凤凰，一只在不同种族之间千变万化的火鸟。

　　这只散发着火光、劈啪作响的凤凰伸展着双翼，它们的宽度已经超出了这颗行星。凤凰以无法想像的速度振翅飞向另一颗有生命的星球。它的嘶呜是那佯的庄严，但又充满忧伤。黛娜十分惧怕这种声音，这个美丽的不断循环的梦始终困扰着她，让她不得安宁。她的幻觉是她另一个始终不曾告诉过别人的秘密。正当黛娜被梦境困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来到了她和街灯之间，长期训练形成的机敏早已成为了她的本能，她虽然仍静静地躺着，但一只眼睛已经睁开了一条缝。

　　在她面前若隐若现的是一位名叫诺娃·萨特瑞的全球宪兵部队中尉；在黛娜身后还站着六七个膀大腰圆的宪兵，一个个怀里都抱着防暴枪。黎明的曙光正奋力穿破云层——而这些云朵就像刚从真空垃圾袋中倒出来一般。黛娜身边躺着的传粉兽早已无影无踪。

　　诺娃显得很兴奋，她穿着一身藏青色和紫色搭配的南十字军宪兵制服，墨蓝色的头发直垂到腰际，像钟摆一样飘来荡去，她的头上也戴着一个和黛娜类似的高科技产品一般的装饰物。

　　从诺娃敏锐的暗色眼珠和心形的脸庞就能看出：她不但具有警察的机警，同时也有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灵敏。

　　“啊，早上好。”诺娃愉悦的声音说道。

　　真是太可笑了吧，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碰上最不想见到的老朋友。黛娜一边想，一边故作优雅地站了起来，在诺娃和自己当中留出一段距离。这时，她的脸上已挂起南十字军小姐最灿烂的笑容，“噢，萨特瑞中尉！近来过得还好吗？你起得真早！”

　　黛娜假笑一下，乘机朝一周看看是否有可供逃离的路线。这时，诺娃用一种戏谑的口吻说话了：“好啊，还不错。”

　　传粉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可她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天哪。在南十字军总部最高的几座建筑当中，有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大楼。这座军队指挥中心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气氛，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各类报告、读数、智能分析和体系监控报告，如同浴室里的蒸汽一样使人窒息。

　　几十个技术人员坐在控制台前，负贵不同事务的军官和军士则在他们当中穿来穿去，处理着各类事务。在指挥中心天花板倒转的穹顶上有个可视显示屏，里面显示的是墨卡托格栅投影图、太阳系活动情况以及军事热点的监控模型。

　　在危险评估系统上，来历不明的亮点正在不住闪烁。一名技术操作员用手捂住他的耳机和麦克风，大声喊道：“上尉，快来看看这个。”

　　他背后的上尉操作员弯下腰仔细看了看屏幕。这是一则内容极度混乱的计算机编码信息。

　　“它不可能来自太空站，长官。”技术员说道，“看起来像是有人在干扰通讯卫星。可他们到底是谁，又从哪儿而来呢？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的意思，长官。”

　　上尉朝形势结果皱了皱眉，又一次复核了这段信息，然后他转过身大声喊道：“马上让爱默森将军到这儿来！”

　　这道信息随即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发送出去，甚至比他的话音还要快些。

　　技术员抬头望着上尉操作员，“您对此有何估计，长官？您认为这可能是——”

　　“但愿不是。”上尉打断了他的话。终日喋喋不休的自由号太空站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孩童玩具，永久地悬挂在特洛伊·拉格朗日五号点上。它是人类与ＳＤＦ－３号远征队惟一的联系中枢。而这支远征队出发的目的，就是和洛波特统治者谈判以争取结束敌对关系，或者干脆打败他们，使他们屈服。

　　虽然几乎没有任何联络信号，但他们依然充满了希望，起码在洛波特统治者到来之前。

　　一名指挥中心的技术员捂住麦克风通知操作军官：“长官，发现一个无法识别的大面积图像。”

　　爱默森少将——地球国防部的参谋长此时正在指挥中心，他在这台至关重要的显示屏前伏下了身子。那名操作军官（上尉军衔）知道，现在该是退到后场将决定权交给在场的最高军官的时候了。一般都是这样。

　　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位罗尔夫·爱默森将军是参加过全球内战、洛波特战争以及随后的混乱时期当中十多场关键战斗的英雄人物。最重要的一点更在于，他是个语气温和、能够接纳最低级别下属意见的军官。据说，他完全可以坐上最高指挥官的位子——他也有资格当上地球联合政府的参议员，但很久以前他就对政坛游戏十分厌恶了。虽然他很有才干，但最后还是做了一名军人。他手下的男女官兵都很尊敬他，可政客们和最高级别的参谋军官们却对他怀恨在心，他们老早就打定主意要让他永远得不到下一颗星①。

　　【①指晋升。】

　　但他的价值却不会被白白浪费，因此，他在人类迫切需要他的关键时刻出现在了最恰当的地方。

　　“请把它接到中央显示屏上。”罗尔夫·爱默森平静地说。

　　那个物体及其运行轨迹连同其他尚不完全的数据，显示在公告牌大小的中央显示屏上，有人轻轻吹了声口哨。

　　“真大，这个该死的ＵＦＯ。”爱默森听到一个拥有三十年军龄的老兵嘀咕道。

　　“而且速度很快。”一名少校情报官得出了观察结论。她抓过一个电活听筒开始拨号，接通她自己的指挥系统。

　　“长官，您认为这个物体和月球基地外部的交火事件有关吗？”上尉问道。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爱默森咬着牙回答，上尉立刻闭上了嘴。

　　技术人员看着一大串仪表开始汇报：“计算机运算结果显示，这只飞行物正向地球飞去。它的动力相当强劲，预计将在一百二十三分钟四十秒后进入地球大气层……大约三分钟后我们就可以用肉眼观测到。”

　　“让我看看这个物体，”爱默森说话的声音不大且很平和，周围的人都把他视作一个不能容忍任何错误的人。人们迅速展开了工作：修改计算机语言，向电脑输入文字，有条不紊地执行各自的命令。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爱默森。指挥中心的紧张气氛使不少军官和征募的兵士们松开了衣领，他们很快就会亲眼目睹这起重要事件的本来面目。

　　“我们有必要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模样。”爱默森告诉身边一名资深信号兵士官——他的图像解析专家。她立刻投入了工作，协处理感应器和图像解析计算机也开始运算。

　　在一颗南十字军的通讯和传感卫星内部，碟形传感器和探测晶体开始移动变焦。信息正处于向内涌入并重新计算排序的过程中，不料，这套技术含量价值接近十五亿美元（战前价值）的设备竟然在这个当口彻底死机了——而这一切都源于操作员是一名仅仅只有八个月工作经验的毛头小子。

　　格林上校——爱默森将军最信赖的下属之一吼道：“约翰逊下士，回答替我的问题！你弄好了没有？”

　　约翰逊倒很沉着，他早就习惯了上级军官这种尖啸的催问。经受了一些基本训练之后，现在的他早已不再是个对技术异常着迷的高中生——只是那些训练仍然时常带给他噩梦般的回忆，而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了解“自由号”上的设备运转情况的人之一。

　　因此，格林上校没有对约翰逊进一步地喋喋不休，他必须把实际情况告诉给高级军官们：仪器发挥什么功能受它本身条件所限制，人们不能硬来。军官们首先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吵大闹是于事无补的。

　　“再等一小会儿，长官，”一名女士官的头像出现在显示屏上。

　　约翰逊在他的控制台上疯狂地工作着，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魔术师而非技术员。他的工作得到了回报，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扭曲的图像。军官们绝不会对他的工作技巧表示出丝毫的赞赏，但资深的中士们都知道，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接着，图像又消失了。约翰逊打开拦截记录议备，把它接到巨大的主显示屏上。“长官，我刚刚获取到它的图像信息，但现在又消失了。也计是他们的电子对抗措施在起作用，但我不确定。请在阿尔法屏幕上观看回放信息。”

　　那里的确有个什么东西，一大团体型庞大的不明物质正冲着地球飞去，它的质量要比人类发送到太空的所有东西都大，它的能量值使所有的指示器都越出了读数范围，在现场目睹该情形的南十字军高级军官都咬紧了牙关。

　　“能看得再清楚些就好了。”格林上校嘀咕了一句。可不管约翰逊怎么努力，这个高速运动的家伙总是蒙着一层东西，探测器上不断变换的图像使人们无法进一步了解到它的真面目。

　　看来它是冲着我们来的，爱默森推测。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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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宪兵部队——ＧＭＰ的重要地位和实力正是当时地球社会诸侯林立状态的写照。宪兵部队制定了唯一在全球范围内通行的法律，同时它也是个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组织。此外，它还负有对具有强大的洛波特技术实力的各个团体进行核查、协调平衡的职责。总体上看，宪兵部队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战斗机械、武装部队和情报网络的组织机构。

　　只要成为宠兵部队的一员，你就可能在短时间内飞黄腾达，但这些招募进来的新兵必须和机构外部所有的世俗朋友分道扬镳，对加入宪兵部队的男女成员来说，过去的友善将不复存在。

　　                             ——Ｓ·Ｊ·费雪，《光之军团：南十字军部队史》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格林上校脱口而出，而爱默森早已想到了这一点，此刻他正在思索月球的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它加速了。”约翰逊说道，一颗豆大的汗珠出现在他的额头上。入侵者的显示信号完整地标示出它的高速运动进程。它疾速向地球袭来，几乎已经到达了自由号的正上方。

　　就在这时，一股巨大的能量涌向所有的探测和通讯仪器。能量流通过之后，许多指示器都失效了。

　　“继续监控。”格林命令

　　约翰逊旁边的一名操作员转过身喊道：“长官，我们和自由号失去了通讯联系。语音、视频、所有的频谱都不起作用了。”

　　“想尽一切办法，别让那个怪物逃脱我们的视野。”爱默森的语调很沉稳，他回过头告诉副官罗谢尔中校，“尽可能拉响更多的红色警报，让快速反应部队全体做好应付外星人可能发起的进攻的准备，尤其是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还有，ＶＴ战斗机部队要放在冲锋陷阵的首位。把一切的准备工作都做好，能行吗？所有的！”

　　噢，黛娜，鲍伊！上帝保佑你们……

　　他走到少校情报官跟前——他清楚这是个内部安全密探，“把你能利用的所有代号全都用上吧。杰姬，给我在地球联合政府中召集一次达到法定人数的远程决议会议，马上。”少校赶忙移开自己的视线，不敢再看他的眼睛。然后，她才舔舔嘴唇，扶了扶眼镜，拿起了听筒。她把电话换了个方向，转过身青用自己的背部挡住指挥中心其他人的视线，然后开始拨号。

　　格林从爱默森身后走来，他用尖锐的声音说道：“如果他们是天顶星人，你认为我们真有能力和他们抗衡吗？”

　　“别那么紧张，上校。”

　　“可是，长官，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的能耐……”

　　罗尔夫·爱默森怒气冲冲地转过身，但又立刻平息下来。他用手指戳了戳格林胸前的绶带——那是他在过去的另一场战争中获得的。爱默森和一般人一样都身着灰色的军装。两人听到警报声响起时，就知道自己渴望和为之奋战的永久和平已经敲响了丧钟。“这颗星球是我们的，特德。”

　　“可将军，如果……”

　　“地球是我们的！就算他们是天顶星人又么样？这颗行星属于我们！现在叫地面上所有部队整装待发，发布命令执行快速部属行动计划，我们很快就要面对真正的难题了。”十天已经过去了，黛娜盘算着，看来她过高地怙计了自己在上司心目中的重要性；要不然，就是战争不会爆发了？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她一直被困在这个单人禁闭室里一筹莫展。

　　禁闭室的伙食条件很差，尽管只有蛋白质饼干和饮用水，但几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影响。要知道，机动训练时可比这严酷得多，这里的那些高墙、铁栅栏不过只是小菜一碟。

　　她的时间基本上只派了三种用途：除了睡眠和为第十五小队担忧，剩下的就是从禁闭室的窗口向外张望。在她的梦中，则出现了一连串奇怪的面面，那只嘶鸣的凤凰再次萦绕在她的脑海当中。门口的探视窗被打开了，黛娜从那双眼睛和柔软的金发认出了这个人。由于隔着一扇房门，艾伦·弗雷德里克上校的嗓音听起来显得有些憋闷，“对这儿的住宿条件还满意吗，斯特林小姐？”

　　黛娜朝他嘟了嘟嘴，“当然啦，就像自己家一样温暖甜蜜，先生。”

　　弗雷德里克说：“我很高兴看到你挺过了十天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想对你自己犯的事儿说点什么吗？”

　　黛娜指了指被烟熏黑的脸蛋和军衔以及脏兮兮的制服，“要是能洗个热水澡，换身干净的衣服一定会很舒服。如果能剪剪指甲做个面部皮肤保养就更好了。”

　　弗雷德里克干笑两声，“不行，不行——我们可不会让你为自己的那些犯罪企图①分心。”

　　【①指剪指甲做面膜之类的。】

　　黛娜踮起脚尖，把手伸出窗外哀求他，“请让我归队吧！长官，可能我们就要开战呢，我必须和第十五小队待在一起！”

　　“别跟我要花招！”弗雷德里克朝她吼道，“要是由我做主，你会被踢出南十字军！”

　　他窃笑起来，“小黛娜，著名的英雄麦克斯·斯特林和米莉娅的女儿！看来血统说明不了什么，不是吗？”

　　事实上，弗雷德里克认为后天教养对人的塑造力更强，他很高兴自己的观点在这个混血儿的失败表现中得到了证实。但他可不敢让周围那些密探一样的卫兵听见这样的话。

　　黛娜朝着探视窗前这双冷冷的眼睛跪了下来，眼泪差点夺眶而出，“长官，我求您了：再给一次证明我自己的机会吧，我再也不会让我的家庭蒙受羞辱，再也不会违反纪律了，我发誓——”

　　“别哭了！”弗雷德里克喊道。

　　事实上，他是受到来自高层的压力前来释放黛娜的。她的团长出面求情，因为他需要她；军法署署长办公室的人也认为十天的禁闭已经足以惩戒她所犯下的过错；此外，爱默森将军也为她说过几句好话。

　　但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弗雷德里克追查不到最终来源的压力。那些证据显示它来自民间渠道——一所高级别的能源科学与研究机构。他打听到一个令他也感到惊讶的名字：拉兹洛·詹德博士，因此，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就更加谨慎了。

　　詹德曾经是艾米尔·朗博士——首屈一指的洛波特技术专家的弟子。当朗跟随瑞克·亨特、黛娜的父母以及ＳＤＦ－３号的其他成员离开地球之后，詹德就留了下来。现在的詹德行踪非常诡秘，弗雷德里克花了不少力气也没能找到他。

　　“既然你有意悔改，也许我还可以等虑一下。”弗雷德里克冷冷地说，探视窗关上了。

　　黛娜立刻站起来，在半空中挥舞着她的拳头，“乌拉！”不到一个钟头，她的牢房门就被打开了。黛娜刚刚踏进走廊，就发现弗雷德里克上校正用蛇妖般的眼神盯着她，他握着一枝夸张的皮革手杖，好像是枝带柄的短马鞭之类的玩意儿。而诺娃·萨特瑞则站在牢房门口的另一侧。

　　另有一个人正在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押送下走了过来。弗雷德里克特意安排了这次会面，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些什么。

　　“嘿，黛娜！”

　　她转过身，脸色立刻闪现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希恩！你在禁闭室里都干了些什么？不会吧，别告诉我，你，啊，你从将军的妻子那儿弄到了通行证？”

　　希恩·菲利普斯，第十五小队的前任指挥官给了她一个招牌式的坏笑，他要是成为唐·璜①那样的人物，而不是做一名普通的战士，名气会大得多。他二十三岁，是个体态健美的高个子，留着一头孩子气的发型，长长的棕色发绺框住了他的脸庞。

　　【①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是十风流成性的贵族。】

　　希恩朝她眨了眨眼，“没有。我想，他们认为我需要独处一段时间。等你成了名人，就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他们明天就会放我出去。”

　　看到弗雷德里克做了一个微妙的手势，诺娃大声吼道：“闭上嘴快点走，菲利普斯！”每个人都能从她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男性魅力一点儿都派不上用场，在她把希恩送进牢房的一刹那，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弄那套罗密欧式的老把戏。

　　希恩被送进黛娜刚腾出来的那间牢房，大门立刻关上了。诺娃告诉黛娜：“你要是再敢越雷池一步，少尉，你会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黛娜硬生生地把已经涌到嘴边的顶撞之辞咽了下去，“是，长官。”她严肃地向两位宪兵军官敬礼，然后走了出去。

　　“他们俩我一个都信不过，诺娃。”弗雷德里克用那枝漂亮的皮鞭轻轻拍打着自己的手心，平静地说，“随时向我汇报她的最新动向，还有非利曹斯的，直到他放出来以后。”

　　“我会办好的，长官。”黛娜刚离开监狱，就赶上了地球联合政府发布外星人出现的消息。新闻只是简单陈述了外星飞船在离地面二万三千英里的太空轨道上运行，并且与地球保持同步运转的情况。

　　当然，整个南十字军都进入了红色警戒状态，这也正是她得以释放的原因。没过一会儿，黛娜就发现自己被诺娃·萨特瑞和两个卫兵带上一辆吉普车，塞回了第十五小队。她所在团的指挥官希望所有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都外动起来，因此有人说，希恩可能也会被提前释放。在南十字军的一座基地里，发射井的盖子随着一阵轰响纷纷打开，地球上最具威力的导弹群已然竖起，营长科莫多上尉检查着他的仪表。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宽大的身子骨显得强壮有力，胸前也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勋章。

　　负责操纵导弹火控系统的技术员抬起头望着他，“长官，上头告诉过我们这些外星人是哪一拨的吗？”

　　科莫多皱了皱眉，“他们显然就是攻击月球基地的那帮家伙。现在我们已经严阵以待。”

　　在那次袭击中，科莫多失去了一个兄弟，现在的他充满了复仇的渴望。

　　他掉过头朝向通讯操怍员，“我告诉过你随时向我汇报最新的消息！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操作员无能为力地耸耸肩，“没有进一步的命令，长官，我们现在的任务仍然是做好行动准备。”

　　“这帮白痴！”科莫多嘀咕着，“现在就该动手了！”他伸出手，翻开红色的安全护罩，露出一排发射开关。科莫多上尉怒气冲冲地望着天空继续凳待。在南十字军指挥总部，爱默森正位这场风暴的中心。

　　“长官，外星人向近地轨道移动。”一名技术员汇报。

　　“将军，我们还等什么？”格林问道，“恕我冒昧，长官，您应该下令发起进攻，立刻！”，

　　爱默森望着大屏幕，缓缓摇了摇头，“当务之急。是弄明白他们的身份和到这儿的目的。我们不能首先开火。”

　　格林的牙咬咬得格格作响。他希望伦纳德最高指挥官或是其他高层人物否决爱默森的意见，以实现自己立刻进攻的意愿，“可是他们杀害了我们的同胞，长官！”

　　爱默森转过身正对着他，“这我知道。可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不是月球基地首先开的火。难道你想引发一场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战乱吗？”

　　格林把他的气话都咽了回去。他并不年轻，而且他也清楚地记得天顶星人第一次出现的情形，以及他们在袭击中遭受的损失。

　　爱默森也是一样，正是因为目睹了太多的战争悲剧，将军才不敢贸然开战。在导弹基地，通讯操作员抬起头望着科莫多上尉，“长宫，敌人的太空船正从现有轨道下降——目前的距离为一万三千英里，而且还在急速逼近。”

　　科莫多站了起来，他紧咬牙关，下颚上的肌肉突突地跳个不停，“你确信通讯设施没有异常吗，斯帕克？还没有开火的命令？”

　　“是的，长官，”

　　科莫多挥了挥拳头。如果司令部里的这群懦夫开出一路绿灯，我会在天上就把外星人炸个粉身碎骨！

　　在他们的下方，海蓝色的地球在白云的衬托下就像一颗宝石。洛波特统治者们乘坐的飞船突然发射出三个一品脱装的威士忌酒瓶形状的沙红色物体。随着推进器发出的阵阵怒号，它们朝下方的星球冲去。“上尉，有几艘类似登陆舰的飞船脱离了母舰，开始向大气层运动。”

　　科莫多低下头，从火控员肩膀后面向前看了看，“雷逃搜索到它们了吗？”

　　“是的，长官。”

　　科莫多一掌拍在他的肩膀上，“很好！我要你先发射Ａ、Ｂ两套系统击落母舰，这样它就无法继续发动偷袭，Ｃ、Ｄ系统瞄准发动攻击的舰只。”

　　技术员睁大眼睛看着他。

　　“怎么回事？我已经下了命令！”科莫多喊道。

　　“可是长官！司令部下达过明确的命令——”

　　科莫多揪住这个倒霉的年轻人的武装带，把他抛在一边，“白痴！你要一直等到他们把整颗星球炸成灰烬吗？”他的手指在控制台上飞舞。片刻之后，大地开始颤抖。

　　巨大的发射架闪着微光，天空霸主型导弹在喷泉般的浓烟和烈火中升上天空，基地和附近的土地都在晃动。

　　洛波特统治者的策略并非一贯正确，而且他们也不是无法击败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尽管他们用粒子束汽化了两枚天空霸主型导弹，但另外两枚还是穿过火网，带着辉眼的火光击中了巨大的母舰。在地球上，爱默森和指挥中心的其他人都惊讶地望着屏幕。

　　“南十字军发射导弹一事已经得到证实，长官。”有人汇报，“敌舰受到重创，探测器显示它在太空中正处于不稳定状态。”

　　爱默森转过身看着他的部下，脸色被气得一阵红一阵白。“谁发射的导弹？”

　　人群一片纷乱，但爱靳森知道现在不是浪费时间斥责下属的时候。

　　我们已经免不了责任了，他想到，“开火！用所有的武器向他们开火。通知伦纳搏最高指挥官，叫民防单位守住阵地！”“战争，”弗雷德里克上校一边说，一边玩味着这个词的涵义，“看来，我命中注定要被困在这里看守一人群少不更事的八号球①。”

　　【①原意是台球中的８号黑球，这里指那些爱出乱子、不服管教的人。】

　　“是，长官。”诺娃应道。她并不像她的上级那样热切地希望加入到杀人与被杀的行列中，但她知道闭上嘴巴是明智之举。

　　“话说回来，小黛娜还是应该参加一些战斗。”弗雷德里克皱了皱眉，用他的马鞭朝桌面抽了一下，“也许这对她倒是件好事。”

　　他从椅子上站起身，“看看我们能为此做点什么，嗯？”所有的天空霸主型导弹都已经打光。科莫多上尉狂暴地瞪着屏幕，上面正显示一枚一枚的导弹是怎样被不断下降的敌人用能量武器拦截，进而变成一片没有杀伤力的烟雾的。与人们预料中的一样，外星人的战斗飞船已经顺着重创了母舰的导弹轨迹跟踪而至。

　　“开火！”科莫多咆哮着，一枚又一枚装备了穿甲弹的箭鱼式导弹拖着螺旋状的白色尾迹扎向天空。攻击艇发射出威力强大的脉冲束，把导弹三三两两地从半空中打落下来，外星人已经逼近了基地。

　　科莫多看着瓶状的飞船进入视野，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他朝四周看看，想找一枝步枪或是一具火箭发射器，他根本没想过逃跑，但也不想枪未放就任凭敌人宰割。

　　在他们的上方，随着飞船通道舱门的开启，敌人的机甲蜂拥而出。红色的生化机器人就像死亡的红色幻影，洛波特统治者的战士驾驶着反重力悬浮平台四处寻找目标，拼命地开火。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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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阿尔发——战术——机甲——队！

　　忘掉——乔迪——忘掉——怕！

　　后生仔——朝——自己的目标——狠狠地打！

　　                              ——摘自阿尔发战术装甲部队教官的日常训练口号





　　在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的战备室里，装甲兵温斯顿正用手掌支住下巴，愁眉不展地看着他的队友们，“到头来，战争发动了——我们却陷在这儿动不了啦！”

　　站在他身边的科斯洛双手抱胸，点了点头，“为什么总是轮到咱们倒霉？”

　　安吉洛·但丁也表示同意：“所有的天才都做浪费了，就因为我们的两位指挥官恰好都关了禁闭。”

　　他们都没穿护甲。上头命令、所有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在没有正式委派的军官——最好是受过军事学院系统训练的军官的指挥下，均不得投入战斗。

　　鲍伊径直走到安吉洛跟前，“他们为什么不让你来指挥，中士？”

　　安吉洛故作高深地摇摇头，叹了口气，“我倒是愿意来着，不过这不可能。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任何一位反重力悬浮战车车手都明白，要经受严格的训练，才能在战斗中独当一面——甚至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接管指挥权——这样，反重力悬浮战车就必须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与其他类型的机甲打交道，和ＴＡＳＧ部队的其他机甲单位（比方说黑狮小队等等单位）协同作战，解析复杂的战术设定，看懂各类计算机通讯语言，从整个南十字军的作战行动计划领会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承担的任务本质，为整个计划的实现争取最大的战果——这些都是需要经过几年的学习才能掌握的，但安吉洛却没有接受过此类训练。

　　安吉洛耸起肩膀，然后又松弛下来，“这可不是黛娜的日常训练。这将关系到大伙儿的生命安危，鲍伊。”

　　更不用提这是南十字军的首批具备战斗力的反重力悬浮战车装备之一。这种地球联合政府最新式的战斗武器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技术才研制出来的科研成果，因此，它必须更好地为政府服务，并保护好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

　　路易·尼科尔斯正在擦拭他的随身武器。据说他正打算私下改装这枝武器，把它的脉冲能量提高到原来的三倍。每当他摆弄那枝手枪的时候，大伙儿总是一声不响地躲开，谁都害怕路易万一不小心出点差错，谁也不想稀里糊涂地被他手上的那个丧门星打死。

　　“别乱说，安吉洛。”路易说道，“我忙得很，而且现在还不想死。”

　　“不管怎么说，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鲍伊。”安吉洛终于结束了这个话题。

　　就在这时，战备室的门打开了，黛娜正站在那里。她全身披挂，战斗护甲上漆着红、白、黑三色，左手的臂弯里抱着她的头盔。这套护甲全部由合金制成，可它的样子却和古时候的盔甲有些类似——臀部和肩膀上泛起的光泽让人联想起中世纪枪术比赛的全套甲胄和鲸须质地的紧身衣①。

　　【①鲸须：指形成垂挂于长须鲸上鄂的有弹性、像角质一样半透明的材料，可将浮游生物从中滤出。】

　　“集合！”

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惊讶得连嘴都合不拢了。安吉洛站起身来，“我还以为你得关三十天禁闭呢。你是在开玩笑吧，对吗？”

　　黛娜大声宣布：“你又错了。第十五小队紧急集合！我们立刻赶往前线，要么挡住敌人，要么就战死疆场！”

　　“遵命，女士。”安吉洛深深呼出一口气，军人一定得服从命令，要在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指挥下去送死——那可不是我所期望的出击方式。

　　路易把手枪收进皮套，走了过去，护目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对，汽笛一响，人人都得出击。安吉洛，我们快走！”

　　这一次，他们顺着速降梯一直往下滑，干脆利落地跳进了停放反重力悬浮战车的车库，灯光把周围照得明晃晃的。现在，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护甲，他们像平时训练的那样冲向各自的坐骑。头上的灯闪烁着白色、红色、白色、红色的光，这是第十五小队处于战时优先部署状态的标识。

　　反重力悬浮战车要比老款的同类洛波特机甲更大，也更沉，但推进器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托在半空。它们打起转来不但灵活，而且反应特别迅速，就像踮起脚尖旋转的犀牛。第十五小队仍旧用手动方式操纵他们的机甲，现在还不到动用思维帽的时候。

　　体型庞大的战斗机械群在黛娜的带领下疾驰。黛娜乘坐着她的瓦尔基里①号指挥战车飞也似地穿过隧道，顺着醒目的预设行程箭头插进了一条公路。

　　【①北欧神话中侍奉主神奥丁的女武神之一。在日本版的《超时空要塞》第一部中，太空堡垒防御部队的变形战斗机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他们离开基地把城市甩在身后，向指定地区行进。反重力悬浮战车在她身后排成精确的遭遇战阵型。突出的引擎罩下露出了大灯，整队机甲就像一群愤怒的螃蟹。

　　今天我要在他们跟前露一手，黛娜暗自下定了决心。“第十五小队尽快前往Ｑ区域，重复一遍，是魁北克的Ｑ区域。”指挥网络传来了新的命令，“那里可能是外星人的着陆区，务必多加小心。”

　　“明白。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黛娜一边通知ＡＴＡＣ部队成员，在她的心里却泛起一丝忧郁：外星人！我就是半个外星人，只是现在我正站在这个星球的立场上，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太棒了，这才是我该去的地方。安吉洛想道，疾风打在他的脸上，反重力悬浮战车在他身下不住地尖啸。

　　反重力悬浮战车配备了多块扁平和尖锐的重型装甲，以及圆滑下垂的车首和推进器模块。在整个装甲发展史上，为了迎合战车的设计，装甲放置的角度来来回回变更过好几次。

　　反重力悬浮战车群扬起厚厚的尘土，一路飞速赶往魁北克地区。还没到达目的地，第十五小队的成员就发现自己已经步入一片腥风血雨的战场。爆炸掀起的火花把各种碎片炸得老高，能量束也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射线。

　　他们登上高处，眺望这一片冒着浓烟的战场。到处部散落着被炸毁和烧焦的战斗机甲碎片，其中多数是属于地球阵营的。一支装备着ＶＴ战斗机的民防飞行部队也赶来参战，但这种十年机龄的老古董早就过时了——直到转变为铁甲金刚模式，这种飞机才恢复了些许活力，但它们的体型、火力和地面作战水平都不是四处破坏的外星机甲的对手。

　　地球截获了敌人的一台不完整的遥测装置，这种在战场上四处活动的机甲，很难对其进行解密。借助天顶星人的某种老式译码程序，解码器破译出这个物体的名称，得知它正是在因维德战争中投入使用的战斗机甲：生化机器人。

　　黛娜戴上了兼怍头盔的思维帽。那是-只两侧带翼的头盔，头顶的正中还盘踞着一个线条优美的彩虹状饰物。头盔和护甲刚一接好，二者就自动密封起来。在这套护甲的保护下，她可以免受辐射、化学药剂、水、真空、高压——几乎所有恶劣环境的伤害。头盔上的双翼和饰物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她所驾驶的战车——瓦尔基里，女武神的形象。

　　“我们上！”

　　她开动战车引擎，第一个冲了出去。第十五小队争先恐后地尾随其后。在他们下方。民防队已经岌岌可危，敌人的机甲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正如第十五小队看到的那样，两具蓝色的巨型机甲在一具红色机甲的带领下又击落一架战斗机。它们各自搭乘着碟型的反重力悬浮平台，既像未来时空里的骑手，又像是来自外星的划水运动员。

　　就在反重力悬浮战车群驶入战场的一刻，由红色生化机器人带领的三人小组正朝两架停在地面的铁甲金刚ＶＴ战机猛扑。红色生化机器人一马当先开了火，从操控器正中射出的炮火准确地把两架ＶＴ战机炸上了天，接着又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它们先前发射的炮火，甩掉了其他对手。

　　反重力悬浮战车已经闯了进来。“变换到角斗士模式！”黛娜在战术网络中下达了命令，反重力悬浮战车在半空中移位、重组、变形。它们刚一着陆就伸出了两条下肢，以半蹲伏姿态踽踽而行。它们顶着房子那么大的炮塔，一根巨型单管火炮笔直地伸往前方。这些巨炮就是机甲的主要武器，它们的威力甚至比战车主炮还要大。

　　角斗士机甲并排开火，就像重炮部队在进行连续炮击。两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在愤怒的火光中消失了，很快第三具也被送上了天。另一具生化机器人在它的反重力悬浮平台被炸成碎片的一刹那，跳离了死亡陷阱。这个生化机器人在半空中开了火，它的手枪就像个带把的大铁饼，这个大家伙是根据生化机器人的体型设计的。生化机器人刚一着地，就躲了起来。

　　其他在场的生化机器人都见识到了角斗士机甲发射的炮火有多么猛烈、外星人用生化机器人的另一些小型武器织起了一张颇具威力的反击火网。

　　黛娜深吸一口气，驾驶她的角斗士跃上高处，通过思维帽想像自己的行动路线。她落到生化机器人火力线的一端进行纵向射击，但一个外星人发现了她的行踪，转过来朝她开火。黛娜躲过敌人的第一次射击，用耀眼的能量束把这具来自天外的机甲击出了一个大洞，洞口边缘只剩下熔化了的炽热金属。

　　“干掉你！”

　　生化机器人仍然在负隅顽抗。很显然，反重力悬浮战车的角斗士模式具有老式变形战斗机的铁甲金刚模式所不及的优点，它们体型更大、威力也更强，挂载的装甲更加厚重，而且还能携带更多的弹药。地面上的敌对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亦乐乎，生化机器人遇上了它们的劲敌。

　　在这片山谷里，新星一般明亮的重量级炮火上下纷飞，轰鸣声震耳欲聋，不少生化机器人被击倒后发现它们失去了反重力悬浮平台，现在它们只能和ＡＴＡＣ部队一样徒步作战了。

　　炮火依然猛烈，双方打了十势均力敌，谁都没能多前进一步。突然，那具红色的生化机器人从蓝色生化机器人的后方高高跃起。它的动作非常灵活，躲过受到惊吓的角斗士机甲发出的几枚炮弹之后，落在了第十五小队的两具机甲当中。它在极近的距离上击毁一具机甲后，又转过身朝仍在拼命掉转炮口的角斗士机甲开火。

　　红色生化机器人的炮火击中了第二具角斗士机甲，这时，第一具机甲已经变成了一团喷发着的火球，第二具地球机甲也引发了一场地动山摇的爆炸。红色生化机器人再次跃起，继续展开它令人生畏的攻势。

　　黛娜甩了甩头，从刚才的震撼当中清醒过来。两名装甲兵在几秒钟之内阵亡了，机甲被彻底摧毁，而这具红色生化机器人还在上蹿下跳继续展开进攻。好吧，黛娜！她坚定地告诉自己，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但丁，叫你的班立刻变换为铁甲金刚模式！”

　　她跳到一个更理想的射击位置，进行同样的操作。机甲在半空开始变形，转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型战车，一个最现代化的骑士。第十五小队的半数机甲也在这时纷纷起跳，变成了铁甲金刚，而剩下的角斗士则依然蹲伏在原地，为它们提供火力支援。

　　蓝色生化机器人的士气似乎有些低落，它们对机甲变形感到十分惊讶，而且不知道该如何则付这些人型的机器。但红色生化机器人却再次开始了它的进攻，它举起巨大的碟形手枪瞄准黛娜，朝她发射了一连串狂怒的能量弹。

　　“噢，不，你不能这样！”她的铁甲金刚跳到一旁。能量弹打在了刚才她站立的地方。在她的控制下，半空中的铁甲金刚端起了等离子步枪——它是由反重力悬浮战车的主炮重新装配而成的。黛娜一边朝它开火，嘴里一边嘟囔着：“现在轮到你了！”

　　红色生化机器人一猫腰，怏速向前行进以期把她拦住，而她的铁甲金刚也敏捷地打了个空翻落到地面上。它们在附近的岩石边俯下(禁止)，然后直起腰杆互相射击，接着又急忙下蹲寻找隐蔽物。

　　这时，第十五小队其余的队员又一次和入侵者短兵相接。少了红色生化机器人打头阵，蓝色生化机器人的攻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此时此刻，黛娜正和一个技艺高超的敌人进行着生死对决。更重要的是，她无法摆脱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认识这具机甲，她知道某件最最重要的事情和它有关，甚至关系到她的一生。这种感觉要比所谓的“似曾相识”强烈得多，它更像是某种强烈的幻觉。

　　她发现路易·尼科尔斯的角斗士机甲正位于她垂直的上方，忙发出指令：“给我提供炮火掩护，路易！”

　　“好的！”路易的护目镜镜目前用的是正常放大倍数，它能够接收所有的可见光，但从外部看它却是不透明的，他对战车距离探测器的依赖更胜于他的护目镜，他推动档位，通过头盔接收器构想射击轨迹，并做好了发射准备。

　　就在他进行瞄准的时候，红色生化机器人发现了他，及时跳离了。路易忙着把这个不断弹跳的目标归入准星，却没发现一架敌方的攻击艇已经在战场的低空盘旋。

　　炮弹几乎就打在这艘飞船下部的死角上，它猛地震动了一下——也许这是奇特的一天中最为古怪的事件：所有的生化机器人随即都僵住了，它们似乎在倾听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了撤退。

　　片刻之后，这艘“水翼艇”来到幸存的人入侵着身边，像在召唤忠诚的猎犬一般。敌人的机甲跳上平台，争先恐后地返回飞船。就在它转身离去的时候，那个红色的生化机器人停顿了一了，回头望了黛娜最后一眼。它似乎正盯着她的眼睛，想着某些和她有关的事情。她再一次泛起那种怪异的感觉，就像某种不可能存在的记忆——她竟然和敌人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

　　“我们胜利了，少尉！”安吉洛在战术网络中兴高采烈地喊道，“初次的战火洗礼还算不赖！”“长官，所有的敌机和登陆舰只都撤退了。”格林向罗尔夫·爱默森汇撒，“他们溜得可直快，说不定就这样一直跑回老窝连头都不敢回了。敌人的母舰重新返回了与地球同步的轨道。您说的不错，将军，我们曾经把他们赶回老家，现在我们又办到了！目前，所有的部队都已降为黄色警报状态，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爱默森从对纪念城的冥思中回过神来，“Ｇ２机构的情报人员和我本人都已得出结论，外星人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史前文化能量，先生们，你们一定会再次和它们见面的。”

　　罗谢尔中校——爱默森的副官，显得有些紧张。格林上校粗暴地说：“让他们来吧！我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严阵以待，随时恭候！”

　　但这却是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史前文化是洛波特技术得以实现的核心，而地球的史前文化能量储备又相当有限。据人类所知，自洛波特战争结束以后就再没有发现新的史前文化能量。起先天顶星人入侵地球，就是为了索要佐尔的飞船残骸中的史前文化矩阵，但后来的调查没能找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看来，能够产生史前文化能量的最后手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天顶星人和人类一样没有搞清楚麦克罗斯城遗址附近的三个土丘下而埋藏着什么东西——那三个看护着ＳＤＦ－１号、ＳＤＦ－２号和凯龙旗舰的鬼魂，以及它们看护着的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受损情况如何？”爱默森问道。

　　“战斗是在无人居住的地域进行的。”格林回答道。

　　“损失轻微，是阿尔发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挡住了外星人的进攻，长官。”罗谢尔补充道。

　　爱默森点点头，“第十五小队，嗯？看来菲利普斯中尉又要受到嘉奖了。”

　　罗谢尔清了清嗓子，“他并不在场，长官。他们还没来得及把他从禁闭室里放出来。今天是黛娜·斯特林少尉带的队。”

　　爱默森浮现出一丝骄傲的笑容：“啊，黛娜。是的。”战斗结束后检查所有的机甲和装备，以便收到通知后再次投入战斗，这可真是件苦差事，但它也同样能让第十五小队保持清醒——他们胜利了，但也受到了损失：下一次战死和负伤的很可能就是今天毫发无损的士兵。

　　得到收兵的命令之后，大伙儿又忙活起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在战场的每一块地方演练每一刻发生的事件，他们叙述详情，大声争辩，相互逗趣，共同落泪。

　　战备室里的一切又开始照常上演，这时，大门打开，希恩·菲利普斯在诺娃·萨特瑞的押送下走了进来。

　　“嗨，伙计们，我不在的时候日子挺难热，对吧？”

　　“我们总算给自己安排了不少事干。”路易朝他笑了笑。

　　诺娃打断了他们，“根据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司令官的命令，希恩·菲利普斯被降职为三等兵。”

　　屋子里每个人的呼吸都停住了。诺娃接着说道：“至于你，斯特林——”

　　黛娜赶忙立正，“无论我做了什么，长官，我都准备并且愿意接受纪律处分。”

　　“闭嘴！”诺娃吼道，“你已经提升了。从现在开始正式执掌第十五小队的指挥权。少尉，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我会监视你的。”说完，她转过身走了。

　　除了希恩，所有的人都望着黛娜。

　　计算机控制的吧台只为值勤人员派发不含酒精的饮料，现在它正要供应一杯稍微烈性一点的东西。

　　希恩刚刚坐稳，他伸出手去拿起了玻璃杯。

　　“三等兵菲利普斯！”黛娜一喊他的名字，希恩就把整口饮料喷了出去。“我会监视你的。”她说道。

　　希恩目瞪口呆，然后才给了她一个臭名昭著的坏笑，“你怎么也说这句话？我原来可是你的头儿，少尉。”

　　一阵会意的笑声过后，第十五小队发出一串嘘声，黛娜却很满意，看来所有人都已经接受了指挥权的更迭。她可负担不起让希恩在背后说坏话或是手下人背弃自已转而支持希恩的后果。

　　希恩这个出色的士兵，肯定有很大用处，但她并不认为把一个降级的前任指挥官放在他原先的连队是个好主意。可现在看来，她却不得不和他一起共事。

　　这天晚些时候，她在浴室里又想起一些必须尽快办妥的事情：阵亡人员需要补充，被摧毁的反重力悬浮战车也得重新装备，她还要变更小队的组织机构和装备情况；然后还要进行更多的训练，好让第十五小队再次成为一支综合素质优秀的战斗队伍——她的时间并不充裕。

　　想了一半，她突然停下了来、僵直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仿佛鲜活地出现在她面前一般，她再一次看见了那具红色的生化机器人……她再一次体会到那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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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制止了部下和委员会对外星人问题不负责任的议论，对此我感到很满意。这群外星人是违背上天意志的恶棍，我们必须彻底消灭他们，这是我们所肩负的责任。

　　                            ——摘自阿纳托尔·伦纳德最高指挥官的私人日记





　　正式宣战的檄文发布之后，权威媒体迅速刊发了有关当前形势的文章。一时之间，街道的拐角驻守着全副武袋的士兵，四处遍布巡逻的军人。但对于脑子里的和平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平民来说，用来增强威慑力的军队似乎太泛滥了些。

　　不过，自从全球内战爆发以来，人类的军事文明就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地球联合政府的牵头下，各地的联邦机构都组织起来，接受了人类必须再次参战的现实。“司令部认为我们不能坐等敌人展开下一步行动，”罗谢尔告诉集合起来的军官们，“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他们的洛波特技术和科技水平比我们先进，甚至可以盖过我们在数量和地理上的优势。所以，我们要用战斗机把他们引出来——用导弹屏障对付他们的旗舰，我们要继续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我们也不想坐等他们扑过来。”一名Ｃ３机构的中校表示赞同。

　　但有个Ｇ２机构的情报少校摘下眼镜摇了摇头，“可是他们的反击很可能会彻底消灭我们整个防御部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

　　“说得没错，现在发动攻势简直是愚蠢至极！这好比拿根棍子去捅马蜂窝——而目是用一根很短的棍子。”一名侦察部队的上尉发出刺耳的笑声。

　　“有可能！”罗谢尔的口中迸出一句话，军官们又渐渐安静下来。黛娜仔细地打量着桌前坐着的军官们。

　　玛丽·克里斯托和弗雷德里克外，到会者还有一些ＡＴＡＣ部队和民兵部队的军官——她的小队能不能活着回来，很大程度上就得仰仗他们的支持，而他们也同样需要她，这可真是种奇怪的感觉。

　　“司令部已经作了决定，”罗谢尔接着说道，“你们将被编入这支突击队和敌人作战。斯特林少尉的小队担任后卫，扼守住我们的后方。附近的导弹和炮兵基地以及其他快速反应部队，也将提供额外的炮火覆盖支援。克里斯托中尉，这一仗由你的黑狮小队打前锋。”

　　虽然他们都已知悉了整个计划，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份作战简报，周围的屏幕也显示着所有的战术细节，但罗谢尔还是把整个计划跟大伙又重新讲述了一遍。

　　他刚说完，玛丽就表了态：“我们随时准备出击，长官。”

　　黛娜的表情显得很是郁闷。“有些人运气就是特别好。小心别让人割了尾巴，玛丽。”

　　玛丽斜了她一眼。

　　“弗雷德里克上校，”罗谢尔说道，“从现在开始，我就把这些部队置于红色警代状态。为使这次出击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我要求封闭这个基地，井且强行实施无线电管制。没有我的直接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入基地，并且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和外界进行联络。明白了吗？”

　　弗雷德里克似乎在玩味着一个念头：他要让自己的宪兵队抓住一列突击队的士兵。“非常清楚，长官。你可以下命令了。”希恩·非利普斯吼道：“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正站在停放压反重力悬浮战车的车库里，在半空挥舞着一双拳头，朝着路易·尼科尔斯和其他正在进行机甲维护的队员大发雷霆。

　　“这可——不关我的事，”路易支支吾吾的，他对希恩一拉就爆的臭脾气熟悉得很，“事情是这样的，呃——”

　　“不过今天你已经换了一辆新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鲍伊插了一句。

　　“有人阵亡了，”路易赶忙解释，“另外你又正好开始关禁闭，我想他们一定忘了告诉你。”

　　希恩一把揪住路易的制服把他的背顶在战车装甲上，发出狼一般的低吼。

　　希恩的战车——玛薇女王号是他的骄傲和乐趣所在，由于他的悉心保养，这具机甲运行得就像钟表一样准确。但现在看来，情况要比想像的更加糟糕，路易本以为把实情告诉他就没事了。

　　路易哇哇大叫，鲍伊高声喊道：“把他放下，菲利普斯！”

　　没等有人动手，希恩就把这个又高又瘦的、怪异的技术天才放了下来。然后他转过身，两只眼睛在车库里扫来扫去。

　　“你听好了，在你关禁闭期间，上头从训练营调来个新兵，”路易说了实话，他揉揉自己的胸口，“然后黛娜临时接管了我们小队的指挥权，然后她也被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把她提拔起来作了指挥官——当时的情况很混乱，那个新兵分到了玛薇女王号。他是这次出击没能活着回来的人之一，希恩。”

　　“你的战车已经被炸成了无数的碎片，什么都没剩下。”鲍伊添了一句。

　　“那么现在哪一辆战车是我的？”希恩十分激动。他的眼睛落到了车库尽头一个被篷布遮盖的物体上，“啊！那是什么？我的战车吗？”他大步朝它跑去，谁都来不及阻止他。

　　希恩刚掀起篷布就失去了平衡，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诧异地抬头望着眼前的物体，那是一辆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新战车，十分精致，还闪着漂亮的光泽，这具战斗机甲是用最新的洛波特技术打造的。

　　“啊——哈！”他虐诚地吸了一口气。一转跟，他就爬了上去，兴高采烈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鲍伊和路易都朝他跑了过来。

　　“很漂亮，对吗？”路易说。他和鲍伊交换了一下眼神，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态，看来又有麻烦了。

　　“伙计们，这个宝贝正是我想要的！”希恩咯咯直笑，他上上下下地拨弄着控制开关，检验着座舱的各个部位，“多棒的小甜心！除了我，第十五小队再没有别人开得了这可爱的——”

　　“恐怕会有其他人想试试，三等兵菲利普斯。”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道。黛娜正双手叉腰站在边上。

　　驾驶座上的希恩挺直了后背，把十个手指交叉在一起。他瞪着天花板故意不去看她，“没门。”

　　黛娜走上前来，站在“瓦尔基里”反光的一侧，“这辆战车是专门配备给军官使用的，明白吗？看着我的嘴唇，听我重复一遍，三等兵：你永远没有驾驶它的机会了。”

　　看来蜜月期已经结束，到底是谁在第十五小队说了算现在就要见个分晓。黛娜每一次都抢在了前头。回忆起弗雷德里克是如何热切地“欢迎”他去“铁丝网城①”做客，希恩决定还是忍住这口气，“该死的，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公平。”

　　【①指禁闭室。】

　　鲍伊、路易和其他人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个铁皮罐和我将会是历史的见证。不过——”他看着黛娜，“当然，你和我还会有机会的，小宝贝。”

　　她正等着这句话呢。对她这个指挥官来说，希恩的言行举止还算得体，而且也从未对她采取过什么行动——但那是在他想从她身上得到些东西之前。“惟一的历史见证就是，我何时以抗命不遵为由把你的尾巴塞到禁闭室里去。快给我出来。”

　　他知道她干得出来，有些女人就是不知道怎样友善地和别人州处？希恩跳出那辆战车，“好吧，消消火。我也只是为这支队伍着想。那么，我开哪辆战车呢？”

　　她朝他做了个天真的表情，朝边上指了指，“往那里瞧，就在那儿。”

　　希恩发出一声诅咒：“那个破烂货？那辆坏消息号？这是我们队里最破旧的机甲！”

　　“现在它归你了，三等兵。你最好快点开始做些维护工作。”

　　希恩深深地叹了口气，“谢谢。”

　　“现在，大伙儿都听好了，”黛娜接着说道，“根据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明天下午一点整我们就出发。上头认为，现在是给这些侵略者一点厉害瞧瞧的时候了。”这里和往常一样，有的人忙得热火朝天，有的人往静静地等待。刚过零点，所有的作战单位都到达了预定地点。

　　出于某些原因，突击队的指挥官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他命令另一支ＴＡＳＧ部队担任前锋发起第一波攻击。于是，玛丽·克里斯托只能站在基地控制塔台上望着红鹰小队的ＶＴ战斗机群起飞。在第十五小队的战备室里，全身披挂的战车车手们正抱着头盔等待出击。黛娜紧张地朝远处福克基地业已升空的战斗机望了一眼。天哪，我真讨厌在地面待命！都要逼得我犯困了。

　　“你怎么了，少尉？”路易·尼科尔斯挤出个笑脸，“看来后卫部队不太合你的口味？”

　　“有时候坚持是最困难的。”安吉洛似有所指。

　　黛娜转过身面向他们，“你们两个！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来提醒！”

　　这时，ＰＡ系统①传来了信号，命令他们开始行动。南十字军指挥部出于防御部署上的考虑，重新做了一毡安排，因此第十五小队成了投入那个地区的最后一个团队。

　　【①公共广播系统。】

　　反重力悬浮战车群冲了出来，片刻之后，它们就下了高速公路，进入纪念城郊的工业区。第十五小队的成员这会儿都没戴头盔，对于Ａ、Ｂ两点之间简单的行程，依靠手动控制就可以做到。

　　难道驾驶快车狂奔就是我们出来的目的？黛娜有些恼火。红鹰小队ＶＴ战斗机正在进行弹道爬升，接着，它们排成攻击阵型笔直地向外星人战舰飞去。

　　在指挥中心，爱默森和他的参谋人员正在研究洛波特统治者旗舰下腹部的图像。

　　这是个拉长的六边形物体，城市般规模的巨大的菱形身躯由合金铸造而成。它的上层结构非常庞大，体积同有穹顶的巨型运动场或摩天大厦基本相当。白色和紫色的灯光不断闪烁变幻——如果设有弄错颜色的话，这是整艘飞船惟一的活动迹象。

　　“毫无疑问，他们的探测器已经发现了红鹰小队，长官，”格林上校说道。

　　“三十秒后将发动攻击。”罗谢尔向他汇报，“不知道他们会怎样还击。”

　　爱默森向前探身，询问位于下方操怍层的军官，“你确定没有发现外星人战舰有任何反应？”

　　那个军官看了看他手下的技术员操纵的控制台，电影屏幕大小的主显示屏现出了结果，“是的，长官，没有任何形式的反应。”

　　很少有什么事情让罗尔夫·爱默森感到困扰，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显示屏上播放的正是ＶＴ战斗机炮口位置的摄像机在飞临敌舰时拍摄的画面。战斗机第一次从敌舰的上层船体飞过时，就对目标的各项情况进行了评估，以便在第二次通场飞行期间压制外星人的炮火。

　　摄像机向大家展示了在整个系统中拔地而起的金字塔大小的圆锥形建筑结构。锥体有巴比伦式的，有洋葱形穹顶式的，还有外形像两齿叉的样式。但除了跳动的灯光，整艘飞船仍然静默着，没有任何反应。战斗机作了两次通场飞行，情况还是没有丝毫改变。

　　爱默森知道局势发展得太快，现在已经无法将部队撤回了。就算他不下达命令，伦纳德或是其他上层军官也会这么做。“好吧，试探一下敌人的反应，立刻开始攻击！”ＶＴ战斗机群扑了下来，发射出数十枚枝猫鼬式导弹。这些导弹不但命中率高，而且威力巨大，它们立刻释放出耀眼的火光和浓烟。但硝烟散去之后却发现，这些导弹根本没有给敌舰造战破坏，敌舰甚至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这时有人汇报：“长官，发现敌舰的活动迹象。”

　　“没错。”这时红鹰小队的队长也观察到了：那是些拉长了的球根状物体，就像倒转过来的泪滴。这种物质与其说是金属，倒不如说更像玻璃，而且在它们的表面还开了几条线条优雅的螺旋状凹槽，让人联想到带有小型灯泡的观测器。它们从建筑群的平面上升起，纷纷向战斗机瞄准。

　　“大家小心防守炮火。”红鹰小队长喊道，他有一种预感，这并不只是用于对付他们小队的高射炮。

　　绿白色的能量流顺着喷口蜿蜒而出，像有生命似的不断翻腾和纠缠。它们突然遍布得到处都是。入侵者的战舰被一张耀眼的毁灭光束织成的网保护起来。一架ＶＴ战斗机被炸成了碎片，接着又是一架，不等飞行员们反应过来，又有两架战斗机被击落。

　　有人报告：“长官，我发现敌人母舰上飞出一架不明飞行物，看上去似乎是一艘攻击艇。更正一下，是两艘攻击飞船。”

　　就在红鹰小队长对他的部下发出警告的时候，两艘外星人的飞船已经同时逼近向ＶＴ战斗机开火。两架ＶＴ战斗机正要对炮台装置进行扫射，却被身后的敌人击毁，密集的绿白色光束使它们燃起了熊熊大火。

　　爱默森向红鹰小队长下达命令：“停止攻击母舰，立到击落敌人的攻击艇！不得让它们返回母舰或接近任何地面目标！”

　　“收到，长官。”但从ＶＴ部队指挥官的嗓音里似乎听不到他有任何信心。

　　格林告诉爱默森：“探测器的数据显示，每一艘登陆飞船的火力都足以摧毁整支红鹰小队。”

　　“并不奇怪，上校。”爱默森说，“但这不只是威力大小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分开——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只要把充足的火力集中在正确的位置就能达到效果，比方说，一枚鱼雷就可能击沉一艘航空母舰，一枚火箭就能摧毁一座军工厂。红鹰小队跟上一艘攻击艇，笔直地向地面飞去，它们打得很艰苦，可以说是熬过一秒算一秒。

　　“好，现在我们已经跟上它了，盯紧点，别跟丢了。”小队长一边说着，一边飞到入侵者的尾部，占据了攻击位置。ＶＴ战斗机的火炮随后也发射出和外星人类似的绿白色能量光束，这是一场洛波特技术与洛波特技术之间的对决。

　　但目标突然消失了。红鹰小队长直起身子，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它跑到哪儿去了？”

　　一眨眼的工夫，他就得到了答案。这艘攻击艇绕了个大圈子，在不可思议的动力驱动下，咬住了红鹰小队的尾巴。

　　“甩掉它！”小队长喊道，但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外星人击中了排成钻石阵型的四架战斗机当中末尾的一架，接着又追寻下一个猎物。一秒钟后，入侵者击中了另一架ＶＴ战斗机，送它和自己的僚机做伴去了。

　　小队长赶了过来，用高偏转射击的策略对付敌机，但敌机依仗令人惊异的机动性躲了过去，并溜到对手的背后，击中了对手。密集的破坏性能量在战斗机的机身上穿出几个洞，红鹰小队长一头栽向地球，尾部还拖着浓浓的黑烟。

　　战斗是在距离地面很近的地方发生的，他根本来不及跳伞。希恩·菲利普斯眼睁睁地看着红鹰小队长的ＶＴ战斗机从远处朝着空军基地栽下来。

　　“我的天哪，真不敢想像！一个小队在两三分钟之内就被消灭了！”

　　安吉洛·但丁缓缓摇了摇头，“也许上次我们根本就没有打败他们，他们可能只是在等待最重要的那场战斗。”

　　“我们曾经打败过他们，而且我们可以再次把他们打倒。”黛娜大声反驳。但片刻之后，她发现第二艘攻击艇就跟在了第一艘的后面，不由紧张地喘起了粗气。它们调转方向，朝派出战斗机攻击它们母舰的基地逼近。它们一边飞行，一边释放出生化机器人，生化机器人散开队形不断进逼，它们乘坐反重力悬浮平台发起了攻击。

　　乘着反重力悬浮平台冲在前头的入侵者，正是那具身披铠甲、体型像山一样巨大的红色生化机器人。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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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双翼飞机的仪表总数大约有十五个，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机就达到三十五个左右。到了全球内战时期，一架前线战斗机／轰炸机则配备了四百个上下的读数仪表，甚至更多。而洛波特技术的应用，却使飞机的复杂程度简化到和自行车差不多。这样看来，ＲＤＦ①以及后来取代了ＲＤＦ昀南十字军没有启用过反应敏捷但无法通过思维和想像操纵战斗机械的人员，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要知道，思维是操纵此类设备唯一可行的手段，但仅仅具有思维还是不够的。

　　【①太空堡垒防御部队。】

　　                         ——小扎查理·福克斯，《男人，女人和机甲：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的变故》





　　虽然基地内部传统的装甲车辆和自行火炮竭尽所能地织起了防御弹幕，但它们依然无法和行动敏捷、威力强大的生化机器人对抗。敌人顺着炮弹的轨迹和火光跟踪而至，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凶猛攻击。

　　铁饼状的手持武器把战地设施和主战战车炸成一堆堆的废铁，导弹发射器的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更多的生化机器人以很低的角度向下切人，用非常精确的炮火把它们一一消灭了。

　　飞行员们争先恐后地冲向战斗机，他们担心自己还来不及起飞，就被外星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摧毁在地面上。男女飞行员们不是刚把一只脚踏进座舱，就是刚刚降下座舱破璃，有的战斗机已经开始滑跑，可他们都在爆炸的飞机上被烧成了灰。停靠在地面的整个机群，在强大的能量武器的扫射下灰飞烟灭。足蹬金属护靴的步兵勇敢地用轻型武器还击，他们试图守住基地，但也像被收割的麦子一样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生化机器人把整座基地分割成几条带状区域，它们要把这里变成葬礼的火堆。能量束击毁了通汛设施和探测塔楼，它们朝营房扫射，野蛮地洗劫着看到的所有目标。

　　少数几架得以升空的战斗机全是玛丽·克里斯托小队的。她重整了黑狮小队的阵型，掉过头来竭尽全力应对这场骇人听闻的攻击。

　　他们发现一支由红色生化机器人率领的蓝色机甲小队。“好吧，干掉群杂种！”她喊道，ＶＴ战斗机也都跟了上来。但这群反重力悬浮平台上的生化机器人既不怕死，又技艺高超，它们迎面赶来，敲掉了第一具黑狮小队的战斗机，接着又打下来一架。

　　不过ＶＴ战斗机群也得分了，玛丽击毁了一具蓝色的生化机器人，她亲眼看着它和损毁的半台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碎片，另一架监包生化机器人也化作了一颗炽热的“彗星”。这场空战越打越激烈。玛丽仔细观察，却发现领头的红色生化机器人不见了，她推测，这具生化机器人肯定在继续攻击他们的基地。

　　但她根本脱不开身追赶，又有两具蓝色的生化机器人朝她扑来。在纪念城郊外的山谷里，第十五小队发现了战场上升起的硝烟。他们当然都知道敌人的攻击全部集中在那个区域，但他们没有接到前往骚乱地区命令。黛娜可以想像——此刻的指挥中心肯定像疯人院一样。显然没有人想到现在正是投入第十五小队的时候，或者根本就没有人向他们通报过这个消息。

　　“这帮肮脏、凶残的——”鲍伊恨恨地诅咒着。

　　黛娜已经做了决定：“我们上吧。”

　　她登上了闪闪发光的瓦尔基里号战车，第十五小队的其他队员也纷纷外动了闩己的战车，只有希恩和安吉洛诧异地盯着她看。

　　瓦尔基里号战车在地效推进器的驱动下轻松地向前开动，安吉洛赶忙冲到前头拦住了去路，“不行！你们都疯了吗？”

　　黛娜猛地一刹把战车停了下来，引擎盖的突起部分向前倾了一下。“别挡道，中士。”

　　“我们奉命防守这个区域，少尉。难道你忘了自己的命令不成？”

　　她在炮塔座舱里居高临下地瞪着他，“你以为敌人会放过我们这支孤军吗？通讯网络已经瘫痪，现在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候了。”

　　安吉洛低下脑袋，像公牛一样瞪着她，“我们的任务是守住这儿。”

　　她再次启动了战车，“那么你就待在这儿，提醒他们送我上军事法庭吧，安吉。”

　　大块头中士不得不向后跃开，让过黛娜率领的车队，看着他们在轰呜声中开往战场。

　　希恩正两手抱胸看着他。

　　“看来她又要关禁闭了。”安吉洛愁眉苦脸地说。

　　“如果我们的牢房还没在空袭中被摧毁的话。”希恩笑了。他也登上那辆坏消息号。“再见，中士。”

　　希恩匆忙赶上队伍，只剩下安吉洛挠着脑壳发呆。这时，他听到另外一个声音，非常刺耳：

　　“少尉，你擅离了岗位！马上回来！立刻回答我！”

　　诺娃·萨特瑞正骑着一辆宪兵专用的反重力悬浮摩托赶了上来，束在护目镜下面的蓝黑色头发随风飘扬。她正朝着麦克风喊话，由于通讯系统已经完全失去作用——这是敌人对通讯设施进行干扰和破坏所造战的，现在她的角色已经变成了一名通讯兵。

　　“立刻回来，否则你们将会受到军法处置！”她喊叫着，却把摩托停靠往安吉的战车旁边。跟在全速行进的第十五小队后头是没有用的——尤其是他们正开往战场的中心。

　　安吉洛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那么你最好把我也一起算上，中尉。”他毫不理会她的大声疾呼，跳上自己的反重力悬浮战车——特洛伊木马号扬长而去。大型航天飞机和运输舰，小型侦察飞行器，机库和维修台——它们都成了游牧部落脏的蓝色生化机器人的目标。现在，防守一方的兵力越来越薄弱了。

　　玛丽朝座舱盖靠近些，想看清楚浓烟后面的东西。她的ＶＴ战斗机负了点伤，不过在这场战斗中，她已经晋升为一名王牌飞行员，但在摧毁第六具敌人机甲的时候，她的战斗机被击伤了。

　　她开启一些装置，把ＶＴ战斗机转换为守护者模式。变形动作立时启动，战斗机的足部推进器发出耀眼的火光，接着它就站在了地面上。

　　对洛波特技术而言，在一种模式下受损的机甲转换成另一种模式往往可以减轻机体损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这种变形模式似乎对战斗机应付当前的情况更为有利。

　　可还不等她站稳身形，敌人的炮火就在她机身上打出一连串的弹坑。红色生化机器人就像一头弓着腰的猛禽，朝她俯冲下来，守护者的推进器涌出一般火焰，她跃升到了高处。

　　必须把它干掉！他们互相追逐，并朝对方猛烈开火。“知道了。”格林从电话旁边转过身，对爱默森说，“空军基地正在进行零星的抵抗，长官，它随时可能被敌人摧毁。”

　　爱默森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又会引发什么后果，外星人会利用基地展开地面行动？或是把里面的史前史化能量劫掠一空后，将整个基地付之一炬？

　　伦纳德和其他高层人物始终坚持要把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用于保卫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不是部署在福克基地，但这恰恰正是爱默森最想安置他们的地方。现在，他和大人物们失去了联系，通讯事实上已经中断，爱默森总算有了施展他个人才华的舞台。

　　“把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调来、叫第十五小队尽快赶到那个地区。”

　　“就是‘尽快’恐怕也无济于事了，长官。”罗谢尔说道，“把重新部署的信息传递到那里需要要很长的时间。”

　　“要想尽一切办法！”爱默森斩钉截铁地说。

　　罗谢尔赶忙跑去执行。

　　“长官，需要我疏散基地里所有的部队吗？”格林壮着胆子问了一句。

　　爱默森却只是盯着战术显示屏。玛丽和红色生化机器人在高低起伏的地形上玩起了捉迷藏的死亡游戏。生化机器人和ＶＴ战斗机相互冲撞、射击，同时摧毁了不少对方身边的物体。

　　玛丽的守护者落到了地上，巨大的拳头端着一支大型激光脉冲武器，好像举着一把手枪。她朝周围的维修区域扫了几眼。“好哇，看你现在还往哪儿躲？”她喃喃低语着。

　　用不着等到回答，红色生化机器人已经越过一座建筑向她扑来。守护者也起身迎敌，它们短兵相接，在不到一臂的间隔内互相射击，同时还忙着躲避对方的火力。

　　可玛丽刚落地，她撑纵的机甲瓞盖部分就脱落了。原来，红色生化机器人的能量弹刚把那儿击中了。守护者一头栽倒在地上，震得她头晕眼花。她强打精神推开驾驶舱盖、从里面爬了出来。

　　她摘下头盔把它推到一边，然后一下呆住了：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着反重力悬浮平台就停在她的正前方！她此刻正瞪着铁饼状武器的枪管，这根枪管竟然有下水道口那么粗。玛丽看着它，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像她或是红色生化机器人想像的那样就此结束。一发炮弹飞了过来——稀疏且离地距离很高的弹道表明，炮弹显然是从远处发射来的，只差了那么几英尺，这发炮弹差点就可以把生化机器人的胳膊炸毁。

　　但它掀起的浓烟和碎石还是把红色生化机器人震了个踉跄。玛丽赶忙抱住座舱顶盖护住自己的脑袋，然后才抬起头来观察这发炮弹到底从何而来。第十五小队排成一字阵型等待着进攻，黛娜正站在炮塔座舱上得意地欣欣赏自己的杰作。这时，红色生化机器人转过头来面对着她。她挥了挥手，“我在这儿！你这个金属大块头！难道有人朝你开火都不知道吗7”

　　正如她所期望的那样，生化机器人抛下了玛丽，登上反重力悬浮平台朝她冲来。黛娜立刻坐回反重力悬浮战车，把瓦尔基里号战车变形为角斗士模式，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效仿。

　　黛娜的第二次发射虽然没能命中，但却扰乱了红色生化机器人的飞行路线，使它差点失去控制。

　　ＡＴＡＣ部队的其他战车也朝不断发起进攻的蓝色机甲群射击。第十五小队密集的炮火敲掉了空中一架又一架的外星人，随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和热浪，空气都变得略微有些发亮。燃烧着的基地和炸毁的机甲释放出的滚滚浓烟，弥散在空气当中。

　　由于火力异常强大，处在蹲伏姿势的巨型角斗正以逸待劳，它们射出的猛烈炮火击落了越来越多的入侵者。

　　红色生化机器人从反重力悬浮平台上一落到地面，立刻就有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与它会合，共同发起攻击。

　　“右边有敌人，少尉！”

　　“我看到了，鲍伊！”互相照看同伴是他们永远不会改变的习惯，她想道。这很合她的心意。

　　红色生化机器人突然从一个散落的混凝土堆后出现，它见缝插针，将一串能量弹射在她的角斗士机甲附近。

　　要是换作地球制造的其他各型机甲，它们不是严重受损就是被炸成了碎片，但瓦尔基里号战车却几乎毫发未损。黛娜掉转炮塔，再次开火，炮弹打偏了。这时，红色和蓝色的生化机器人可始向第十五小队所在的位置发起了冲锋。

　　那具红色机甲看上去，简直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高大。他和黛娜同时开火，第两人都险险地避开了。

　　“鲍伊，掩护我！”

　　“没问题！”鲍伊开启了战车上所有的武器，连双管辅助火炮都用上了。他把红色生化机器人逼退了几步，甚至差点轰平敌人的藏身之所。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正忙着组织防空火力，黛娜则在半空中变换成铁甲金刚模式，继续和红色生化机器人对抗。

　　两具机甲凌空跃起，黛娜像古时候骑士对决使用圆盾那样。用一支手臂上厚重的装甲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火力的侵害。

　　与此同时，她用战车模式的主炮转换而成的巨型战斗步枪朝敌人射击。这一击打穿了红色生化机器人的左肩，机体上溅落出被熔化的金属液滴，还冒出了油状的黑烟，受损的机甲喷吐着火星、金属碎片和火舌，顿时，红色生化机器人双足乱蹬失去了平衡，四脚朝天地坠落到地面上。黛娜赶忙冲上前去，打算切断它头部的动力通道，让它彻底失去行动功能。

　　可就在黛娜跑来的时候，它又开了火。她很年轻，而且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快速的反应使她得以操纵铁甲金刚躲过这一击。红色机甲跃起之后赶忙隐蔽起来，黛娜也做了同样的动作。现在，他们又玩起了引敌入巢——猎杀的游戏。

　　“安吉，为我提供掩护，没问题吧？”

　　“马上就好！”特济伊木马号发射的炮弹逼得红色手化机器人连连后退，黛娜的铁甲金刚展开了了追踪。

　　“抓到你了！”她朝飞在半空中的敌机开火。

　　就在红色生化机器人转身翻转躲避的时候，又一发子弹打中了它的左肩，外星人笨拙地落到了地面上，差点栽倒。等它回过身再次向她还击的时候，她早就做好了准备。

　　黛娜的步枪（主炮）打掉了红色生化机器人手中的铁饼状武器，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吓晕了一样。

　　黛娜把目光集中在它身上：獐头鼠目的家伙，你输了！最终你还是成了地球的俘虏。

　　就在这时，生化机器人又清醒过来了，它径直朝她冲去。

　　“啊？”

　　它正大步朝她的枪口冲来。“这到底是怎——”

　　她再次开火，高强度的能量束在它腰部打出了一个带有焦痕的洞。红色生化机器人晃了晃，又恢复了平衡，然后像一辆巨大的防御撞车朝她冲去。

　　幻觉和怪异而又鲜明的影像再一次充斥她的脑海。她要这样死去吗？她百思不得其解。情感和迷惑的浪潮使她感到麻木，否则，她完全可以在敌人冲过来的时候开枪把他打成两截。

　　她还没回过神，红色生化机器人已经踢倒了她的铁甲金刚，她恢复了神志操纵铁甲金刚做好格斗准备，但红色生化机器人已经跳起老高，它的反重力悬浮平台载着它直上云霄。

　　外星人用操控器上的武器朝她开火，她差点没能躲过去。红色生化机器人“唰”的一下从边上掠过。

　　“干掉它！”瓦尔基里号战车也跳上半空开始变形，它转换成角斗士模式，双脚稳稳当当地站在地上，主炮前伸。等我轰平攻击艇上的老窝，看你们还有什么戏唱！

　　她想起那天鲍伊无意中发射的炮火是怎样阻止了入侵者的情形，便以战车的最大火力发射了一枚炮弹，她瞄得很准，而且正中飞船前部的蓝色玻璃穹顶，估计那里便是飞船的舰桥了，这一击打碎了穹顶，引起了第一次爆炸，浓烟和火焰从里面冒了出来。

　　红色生化机器人又晃了一下，攻击艇遭到袭击给它造成的震撼不亚于自身被敌人击中。它转过那张由彩色面甲保护、毫无表情的脸看了黛娜一眼。她和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打开所有的雷达系统，用主要武器和辅助武器猛轰。又有三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在炮火中栽了下来，但红色生化机器人和其他机甲则穿出火网，返回了浓烟滚滚而且开始倾斜的飞船。

　　敌人的突袭部队都登上了飞船，铁锈色的攻击艇重新校准阵型，在ＡＴＡＣ部队用武器摧毁它们之前，以极高的速度向上逃离了他们的视野范围。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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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个新的“三巨头”出现了

　　黛娜，诺娃，和玛丽，

　　每一个人都由自己的方向，

　　往三个人的交汇点曲折前行。

                                   ——明塔奥，《史前文化：超越机甲之旅》





　　“生化机器人全部撤回了攻击艇，”罗谢尔汇报，“我们的情报机构、地面观察站、探测器和行动报告都对这个结论一致表示认同。”他又补充道，“当斯特林击中那艘飞船破坏了它们的指挥系统之后，生化机器人就被迫撤退了。这说明我们已找到一些对付敌人机甲的方法了。”

　　但下一次，敌人肯定会更加小心谨慎。爱默汇疲倦地搓了搓自己的脸，他觉得有些不快，而且感到头脑一阵颤禁。“至少还算是个好消息。”

　　“是的，长官。呃”罗谢尔引出了一个相当微妙的话题，“至于斯特林少尉违背命令放弃防区一事——我们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知道爱默森是鲍伊·格兰特的正式监护人，同时也是黛娜的非正式监护人，但他对南十字军中的年轻人却始终一视同仁。爱默森知道其他下级军官做出像黛娜那样的举动该如何处理，因此他略微犹豫了一下，才勉强在心里打定了主意。黛娜扯着嗓子唱歌，像平常一样，她唱得糟透了。莲蓬头里喷洒出的热水淋在身上，她按摩着青淤酸痛的肌肉，她的歌音中断了一两次，此刻的她正奋力击退脑海中浮现出的红色生化机器人的影像。

　　也许这是外星人的某种武器？不管怎么说，她绝不能再次成为它们的猎物。

　　这一仗打得很糟，但接下来不知还有多少个让人无法入眠的夜晚。他们需要进行装备的维护保养，补充兵员，改变战略，还得组织更高强度的训练，充分挖掘潜力，让第十五小队在更短的时间里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

　　有人敲打茬浴室的房门，在哗哗的水声中，她听到诺娃·萨特瑞的声音，“别唱了，少尉，快点出来。”

　　黛娜极不情愿地离开莲蓬头，裹着块浴巾走了出来，小小的浴室立刻涌出一团蒸汽。“你想干吗，诺娃？难道还得拖我出去示众吗？”

　　宪兵中尉嘲笑她道：“当然啦，等游行的队伍过去我就拖你出来溜溜。现在你得赶快，我们要迟到了。”

　　黛娜最喜欢出去去闲逛了，可诺娃就是不肯诉她要去哪儿、干什么，不过看样子她心里一清二楚。

　　“啊，别慌！你很快就可以把我送到禁闭室里关个够！”

　　诺娃双手抱胸靠在墙上，生气地说了一句：“仪式已经——”她赶忙闭上嘴，却发现黛娜已经注意到了些什么，她只得对自己耸了耸肩，接着把话说完，“由于作战勇猛，你获得了晋升，我是专程带你去参加仪式的。”

　　“他们要提升你为中尉。”“请回答，自由号太空站！自由号太空站，自由号太空站，这里是地球控制中心，这里是地球控制中心，请回答，完毕。”

　　自从洛波特统治者出现并开始袭击地球上的防御力量开始，通讯就出了问题，地球再没得到自由号空间站的消息。但地球联合政府和南十字军却断定，自由号太空站仍然停留在靠近月球轨道的特洛伊·拉格朗日点五号位置上。所有的迹象显示，太空站上的人员都还活着。通过某种方式的分析，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相信，洛波特统治者们很可能在监控发往自由号所有频率的通讯内容。因为还不等接通某个频率，信号就立刻被阻塞，至少地球和自由号之间的通讯联系是这样的。

　　外星人的旗舰抵达地球轨道之后，就连中继通讯卫星也都失去了作用。是科莫多上尉的第一次导弹射击提醒了他们：天上所有的卫星都被敌人摧毁了。地球上的激光通讯设备全都成了废物，只能显示出被行星和大气扭曲的图像。

　　但通讯设施的操作员们仍义无返顾地进行着尝试。自由号无线电通讯站上配备着独一无二的洛波特远程通讯设施，它是地球和ＳＤＦ－３号以及瑞克·亨特率领的远征队之间惟一的联系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号上的操作员都是人类，他们被困在那里回不了自己的星球，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地球必须尝试所有的办法。把人员从自由号营救出去是不现实的，在现今阶段，地球缺乏足够的人员、装备和设施组建这样一支派遣队——眼下，地球的宇航装置已经被生化机器人破坏得相当严重了。

　　不过，一个研究小组却在关于信号安全方面的密码编制系统工作室中找到了一条权宜之计。地球和自由号太空站可以在洛波特统治者对频率进行阻塞前使用定相设施实现频率跳转，通过看似杂乱无章、在每一毫秒都会变动的信号实现简短的通讯，这样就有可能恢复自由号空间站之间的通讯，他们和月球基地上的幸存者就能获得生的希望。

　　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传递这个想法，并把精心设计出的频率跳转表送达自由号太空站。“现在，我并不打算向你们隐瞒，”负责下达任务简报的军官对围坐在马蹄形会议桌前的年轻指挥官们说道，“这是一项相当棘手的任务，我们要把密电波通讯激光器送进轨道，并把信号送达自由号太空站。”

　　他望着一圈来自太空部队、ＴＡＳＣ部队、ＡＴＡＣ队部队和其他兵种的指挥官们，“最高司令部希望有人志愿报名，但在我个人看来，这项任务由上级委派将会更合适，不过，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只有ＴＡＳＣ部队的克里斯托中尉表示愿意参与这次行动。”

　　黛娜非常清楚他在等谁发言，除了黑狮小队，就只有她的第十五小队有过对付敌人机甲的实战经验，而且配备了重型装甲的反重力悬浮战车是目前地球上最有效的武器。和所有懂得一点初步常识的士兵一样，她知道生存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不要充当志愿者。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对ＡＴＡＣ部队寄予了厚望，而且她知道一旦自己提出了申请，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也就被她拖下了水。

　　她咽下嘴里的唾沫站了起来，“把我们也算上。长官。”玛丽扬起一条眉毛，朝黛娜摆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

　　“值得赞赏。”简报军官点了点头，“但我们太空梭的空间只够容纳三辆反重力悬浮战车，人选就由你来决定。”当她得知任务简报出自爱默森将军本人的时候，黛娜才知道她志愿参与的是一项多么关键的任务。

　　尽管在业务和军事上的表现近乎完美，但坏脾气爱默森叔叔并不可爱。只有在和玛丽、她以及其他人握手时，他才对他们流露出一点关照——他的脸上闪过短暂的微笑，低声说道：“祝你好运，斯特林中尉。马到战功。”

　　她决定带上安吉济和鲍伊。鲍伊非常平静地替应下来，除了一句“明白。”之外，什么都没说。安吉洛却非要先发表一段关于单枪匹马进攻敌人舰队是否明智之类的长篇达论。但自打他遵从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决定支援福克基地开始，他就获得了她的信任。

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战员得知自己将被留在基地时，都感到有些失望，甚至连希恩也不例外。黛娜提醒自己，别成为ＡＴＡＣ部队里的悲剧人物。而且她逐渐感觉到、自己可以放心地将小队暂时托付给希恩。

　　爱默森和格林仔细端详着敌人巨无霸战舰的影像。

　　“您确信斯特林和克里斯托能够胜任这次任务吗，长官？”格林的声音在指挥中心发出回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担子太重了。”

　　爱默森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错，但她们是我军最优秀的人才，她们指挥着最强大的机甲，而且还是惟一和生化机器人对过阵且得以生还的指挥官，仗也打得很漂亮。”

　　爱默森把嘴唇抿了一会儿，却添了句不太吉利的活：“这次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回来，一定就是她们了。”

　　指挥中心里一名叫做安德森的中尉指出了读数的变动情况，敌人的母舰又开始活动了。“看样子它可能会再次降到更低的轨道。”所有能够承载重型物资的发射架都处于不可用状态，可以投入使用的太空穿梭机也只有两架，因此，这项任务就是围绕着现有的这种条件设计的。当然，发射架可以重复使用，但需要一段时间的维护。受损发射架的维修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在今天，它还没有达到投入使用的状态。

　　两架白色的太空穿梭机像三角形的十字弓一样并排停靠在倾斜的发射架上，仿佛要一争高下。玛丽正坐在一号舰——挑战者四号的驾驶座上，数百码之外停靠的则是波特金号。

　　她的副驾驶海德格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太空部队上尉。这是惟一一次由ＴＡＳＣ军官指挥的太空飞行，玛丽很高兴能有海德格这样一个精通业务的人做她的副手。

　　他们完成了繁杂的行前检查。“现在开启内部计算机。”海德格说。飞行甲板的大门滑开之后，黛娜和鲍伊走了进来。他们都没穿护甲，简直就没把不可预料的Ｇ数变化当一回事。玛丽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黛娜手里拿着的东西，竟然是一本杂志！他们简直把这次行动当成兜风了！

　　“你迟到了。”玛丽有些不悦。

　　“我们要保证战车——”鲍伊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情。

　　“快坐好，二等兵，回你的座位去！”玛丽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现在轮到黛娜发火了：“他得听我的命令，中尉。难道你喜欢看到十几吨重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在发动的时候四处乱蹦吗？”

　　玛丽深吸了一口气，“黛娜，闭上你的嘴给我坐下！我们已经开始顶点火了。”

　　她正通过发射控制中心传来的语音和海德格进行交谈。玛丽转过身回到仪表盘前，在四方形的触摸键上敲打着，黛娜和鲍伊坐到了他们的位置上。这时，主引擎开始喷吐火舌，所有的系统都运转正常。黛娜的座位就在海德格稍后一些，正对着外面炮台数目增加了一倍的航天军官哨所。为防范敌人的攻击，她的火力覆盖区域可以保护太空穿梭机的左侧和中部；鲍伊安排在船尾的通讯舱，负责操纵船尾左侧的火炮；安吉洛·但丁被安置在中部右侧的炮位上；太空穿梭机上的另一名船员则照看船尾右舷的炮位。

　　起飞最后的倒数令黛娜感到十分厌倦。她以前也历过飞船的发射，但那是在训练的时候，她认为这套把戏过于夸张，而且没有必要搞得如此复杂，只有太空部队和ＴＡＳＣ部队的那些人才会喜欢这些。反重力悬浮战车手相信的只是结果，而不是是花架了！从整个事情来看，她身上叛逆的本性一览无遗。

　　海德格转过来摆弄了点别的东西，然后修正了发射轨道。他发现她打开了膝盖上的时尚杂志，“中尉，这里和ＡＴＡＣ部队可不太一样，请集中精力，因为我们得为大家的生命负责，所有人都要高度警觉！”

　　说完，他立刻扭过头忙自己的事了。至于玛丽，虽然她把这些全都听在耳里，但她却忙得没空数落黛娜。而黛娜又和往常一样固执地和别人的命令对抗并向他们挑衅：她打开杂志，翻阅着着代表世界潮流最尖端的照片。

　　你知道些什么？他们穿的是帝国背心，里约热内卢出产的半透明料子，再配上金属的彩绘设计内衣——太漂亮了。大阪正刮起人造鳗皮和蕾丝的流行风潮。细小的针脚为搭配成片的珠子提供了条件，整体效果就像缀满砂糖的面料！

　　预点火过程持续了一段时间，发射架缓缓上升，把太空穿梭机抬到正确的发射角度。所有的系统都检查完毕。有那么一阵子，玛丽发现自己很希望不要因为黛娜就这次任务的压力和自己发生争执进而导效差错。这个孩子太嫩了，但却很顽强。现在她正津津有味地看着那本杂志，我倒是希望她在天上的表现能和地面一样出色。

　　随着主引擎的点火，巨型火箭喷出红色的火焰，太空穿梭机拔地而起。发射架在最精确的时刻放开来，两艘飞船离开了地面。刚开始，太空穿梭机的速度还很慢，但很快就提了上去。

　　黛娜感觉自已被紧紧地压在加速座椅上。

　　突然，她放在膝盖上的杂志滑了下来，翻开的书页正扣在她脸上，就像一只海星不依不挠地扑住了美味的牡蛎。她挣扎着要把它扯下来。在杂志的掩盖下，她的喊声显得很憋闷。我以前经历过比这更难堪的状况吗？没有，真不敢想像居然……

　　“我早提醒过你。”在朦胧中，她听到海德格反感的评论。没人帮得了她，所有的人都在重力的压迫之下。她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把杂志掀开少许，以便从页面底部呼吸点空气。

　　突然，一个声音说道：“这里是波特金号，博格耐中尉呼叫——噢！”

　　她注意到他的信息不但传给了玛丽和海德格，同时也送到了她的控制台上。这么说，博格耐一定看到她了，“嗯，你还好吗？”

　　“请等一下。”黛娜想说话，但却只发出了“嗯啊哼”的声音。这时，无穷无尽的痛苦终于到了尽头，发动机的轰鸣声停了下来，刹那间她感到重力全部消失，接着，太空穿梭机里的人工重力切入进来。

　　黛娜取下杂志，血液涌上苍白的面颊。她气得满脸通红，她觉得刚才那套高级女性时装似乎把自己压得遍体鳞伤。

　　“我很好！”她试着让自己听起来欢快些。

　　博格耐的副驾驶看上去还只是个孩子，他侧过身告诉自己的头儿：“计算机显示我们正在开始新的航道修正。”

　　博格耐皱起了用头，“什么？那太早了。玛丽，你的内部计算机显示出什么东西了吗？”

　　“我查一下，马上给你回复。”她说。在理想情况下，他们可以把问题反馈给地球，但洛波特统治者们的信号干扰已经使他们之间无法交流了。

　　玛丽趁间隙格格一笑，“嘿，黛娜！你的脸感觉如何？”

　　两艘飞船都丢弃了耗尽燃料的固体燃料推进器，船员们开始探寻博格耐飞船上的计算机到底干了些什么，波特金号上的自动驾驶装置似乎确信飞船需要进行航向矫正，人工干预似乎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还有更糟的消息，”鲍伊平静地说，“敌人朝我们这边来了。不过，这次他们只派了两艘飞船——两艘母舰。”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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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的手在流血，我绝望地捏碎了一个玻璃杯，因为我不如道发生了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不过我可以分辨出在黛娜身上发生了什么，但那是我必须保守的秘密。

　　啊，史前文化，要揭开它的秘密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就连我的生命也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至于黛娜的，也许就更加微不足道了。

　　                  ——摘自拉兹洛·詹德博士为《地平线事件：黛娜·斯特林与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前瞻》一书所写的注释





　　玛丽问鲍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传输？”

　　具体的传输任务是由鲍伊负责的，但他对事态并不怎么乐观，“我还没有收到他们发送的任何信息。中尉。”而且激光器也尚未安装完毕。他们距离自由号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当前的条件显得比较苛刻——建立联系需要时间，但留给他们支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快点，敌人要上来了。”玛丽说完这句话，又回过头继续飞行。

　　博格耐的太空穿梭机没有携带任何特别设备，它只是一架护航机。可现在，飞船上的计算机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由着自个儿的性子一个劲地往前冲，他自顺不暇，谁的忙也帮不上。而自始至终，外星人的恶兽都在向两架太空穿梭机逼近。

　　不管博格耐和他的船员如何努力，引擎还是着了火。“切断引擎！打开减速制动系统！”玛丽冲着麦克风大声喊道。但根本没有用，波特金号继续加速，笔直地向洛波特统治者巨石般的飞船奔去，外星人飞船在导航系统上的投射图也越来越大。

　　没有人知道这起事件是否由故障引起——也许是维护人员没能发现在生化机器人进攻时损坏的部件——也可能是洛波特统治者故意设下的陷阱。答案到底怎样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架喷吐着火焰的太空穿棱机就像一枚拦截导弹笔直地向入侵者飞去。

　　博格耐尝试了他能想到的所有办法，但就是不起作用。发动机无法关闭，制动系统也打不开，计算机不服从指令，高度喷射器始终保持机默。

　　“得了，姑娘①，稳住。现在快稳住，”博格耐苦苦哀求他的飞船。

　　【①欧美国家有以女性称呼舰船的习惯。】

　　一台在系统外独立运怍的计算机发出警报，红灯闪个不停，同时，扬声器也发出毫无感情的女性声音：“危脸，危险、碰撞警告：碰撞即将发生，重复，碰撞即将发生！”

　　“克里斯托中尉，我必须弃船逃生了，”他告诉玛丽，“我们无能为力。”然而他们还和想别的办法。

　　就在他们离船之前，一艘入侵者的飞船——那是洛波特统治者的旗舰——出现到在他们面前。“你们要小心：我们的飞船可能和敌舰产生了感应，现在你们只能依靠自己了。祝你们好——”太空穿梭机以最高速度一头撞在外星人的超级战舰上，在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引爆的武器、燃油和能源系统引发了一场大爆炸，照亮了数百英里之外玛丽和副驾驶的脸庞。

　　玛丽的头脑一片空白，出于本能，她立刻向地球发送了讯息，向他们报告波特金号全体船员殉职的消息——如果地球人员还有可能收到的话。

　　黛娜被突如其来的大爆炸和那么多船员殉职的消息所震惊，尤其是博格耐最后那句“现在只能靠你们自己了”，她站立在原地，整个人都呆住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帮他们……”

　　除了碰撞带来的震撼，她还被近距离观察到的外星人旗舰惊得目瞪口呆。似乎它也让人联想到某个虚幻的片断，叠加在片断之上的就是那空白的、谜一般的红色生化机器人的幻象。

　　在自己的座位上，她颤抖得就像一片树叶，这时，她断断续续地听到了玛丽尖锐的答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你是知道的。你还记得我们都是志愿前往的吗？说实话，中尉，你让我很失望。现在，闭上嘴干你的活吧！”

　　“敌舰和我们相距八百英里，并且还在加速接近。”海德格回到了正题。要想避开行动敏捷的外星人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挑战者四号也有自己的使命需要执行。

　　“波特金呼显然已经被摧船，长官。”指挥中心里有人断言。

　　“那么挑战者四号呢？”一名操作军官问道。

　　“由于敌人的干扰，我们无法获得详细的信息，但敌人的母舰显然已经接近了这艘幸存的太空穿梭机。”在四百英里的距离之外，敌人的旗舰释放出了攻击艇，而鲍伊仍然没能和自由号太空站取得联系。

　　“中尉，快接管你的火控系统。”玛丽命令道。

　　可黛娜却只是呆坐着，浑身瑟瑟发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仪表和酷似手枪握把的火控系统，她面对的是外星人的战舰和攻击艇，还有生化机器人的叠加影像——她与之抗争以来的每一幕情景，都无比详尽清晰地显现在脑海中。而在她意识的外围，却又另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

　　鲍伊忧心忡忡地看着她，但现在已经没有工夫停下来看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敌舰已在一百英里之外，而且仍在靠近。”

　　安吉洛在他的加速椅中转过身来，“中尉，她叫你接管火控系统。黛娜？快点吧，别发呆了！”

　　“别白费力气了，中士，”玛丽截住他的话头，“我来接管火控系统、一旦敌舰进入射程，炮手就选择目标攻击。”

　　攻击艇在很远的地方就开了火，但随着双方的距离不断靠近，他们很快就互相以所有的火力向对方的船体倾泻。太空穿梭机装备有一具护盾，这样它就不会轻易受损，但在这种高强度的火力攻击之下，护盾的效用也维持不了多久。

　　除了黛娜，玛丽、安吉洛和其他人都猫着腰照看各自的火炮。火控系统是洛波特技术的标准装备，ＡＴＡＣ部队的装甲兵和ＴＡＳＣ的飞行员们对此都相当熟悉。

　　攻击艇散开了阵型。

　　“它们在试图包围我们！”玛丽掉转双管火炮，射出明亮的光束洪流，敌人也施以同样的招术。“快做规避动作。”她告诉海德格。

　　“我正在努力，中尉，”他平静地说，剧烈颠簸的太空穿梭机快要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了。“长官，敌舰包围了挑战者号。”指挥中心的一名军官汇报了最新的消息。

　　“它被击中了吗？”

　　诺娃·萨特瑞正站在弗雷德里克身侧，她两眼盯住大屏幕，却害怕听到答案。也许缺乏纪律观念的黛娜和玛丽令她十分头痛，但此刻她却全身心地关注着她们的生死存亡。她一言不发，两只脚就像扎了根似的。

　　“活动的迹象非常剧烈，长官。但我们仍然无法获取可靠的探测读数——我们不能断定。”

　　诺娃望着大屏幕静静地等待着。“有一架敌机朝你那去了，中士！”玛丽喊道。

　　“我看到他了，”安吉洛心烦意乱地说，他稳住了望远镜和火控系统操纵手柄。然后，他瞄准目标，击中了要害，敌机变成一团火热的云气，消失了。

　　“好枪法！”玛丽喊道。这时，又一架敌机在太空穿梭机的左舷打出了一串破洞。

　　“护盾完了。”海德格说道，“我们还没有和自由号或是地面取得联系。”又一记重击撼动了这艘太空船。

　　玛丽突然意识到黛娜根本就没有开火，“斯特林，你到底怎么了？”她迅速瞥了一眼，发现黛娜并没有受伤，“快点，守好你的防区，我们需要你！”

　　快去……控制住自己，黛娜像咒语一样反复念叨着这句话。但她在幻象的袭击下被催眠了，根本就动不了。在纯粹的精神意念力驱动下，她迫使自己喊道：“是的，我很好。”

　　突然，她的恍惚意识突然变成了吞噬一切的恐惧：我不该来这儿！我不能这样！我让大家失望了！

　　玛丽站了起来，她扳过黛娜的转椅、猛地朝她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快醒醒！别像个傻瓜似的！”黛娜依旧傻呆呆地坐着。玛丽告诉海德格：“换个人操纵这门炮！”然后又跳回她的驾驶座。

　　黛娜盯着火控系统，仿佛从未见过它一样。这时，又一发能量弹打中了飞船，飞船开始东摇西晃。

　　“又没打中！”安吉洛喊道，“黛娜，它朝你那去了。”

　　不止一艘的敌机转到了这个方向，因为它们发现黛娜负责的防区是太空穿梭机的薄弱环节。

　　剧烈晃动的飞船把黛娜抛向火控系统手柄，她条件反射地紧紧握住了它。出于本能，她没完没了地扣动着扳饥。她的炮火像钉子一样打得奔袭途中的攻击艇落荒而逃。

　　“太棒了，你终于回过神来了。”在她奋力将攻击艇框在准星当中的时候，她听见了安吉济的笑声。

　　我都干了些什么？我会害得大家全部送命！但当那个大家伙又一次发起攻击的时候，她把那个念头抛在了一边。准星已经锁定，你的末日到了，活靶子！

　　她一次又一次地扣动扳机，攻击艇突然在它的航线上剧烈摇晃起来，并且倾泻出火焰，最后像喷灯一样猛烈地爆炸了。被打残的入侵者，消失在太空穿梭机下方。

　　大量的敌舰早就已经聚集起来奔向黛娜的火力区，它们以为那里正是这艘飞船的软肋区。她又干掉了一个，接着，她在它们疯狂躲避炮火的时候，击伤了第三个。

　　“打得好，中尉。”安吉洛赞许道。

　　正当其他人奋力击退敌舰的时候，海德格也使受损的飞船稳定下来，恢复了对它的控制；而鲍伊也在尽他的努力，不顾一切地搜索自由号太空站的坐标。

　　“我想，完成任务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太空穿梭机回到原定的航线。”他说。

　　“我们正接近做人的母舰。”玛丽把这个消息告诉大伙儿，要躲过去的机会并不大。“所有人做好准备。”

　　黛娜在自己的炮位上等待着，她要把握住一个好机会……堂堂正正地开始决战。

　　她正纳闷目标都跑到哪儿去的时候，海德格喊了起来：“攻击艇正在撤退，他们中止了对我们的攻击。”

　　太空穿梭机的火炮沉寂了，船员们筋疲力尽地坐着，不敢相信自己都还活着。

　　“我不明白。”黛娜眨了眨眼。

　　其他人也和她一样百思不得其解。

　　可安吉洛却有了新的消息：“我探测到敌人母舰内部有一道定向力场，我认为那是一台充满能量的粒子束发射器。”

　　突然，巨大的能量流包围了他们，猛兽般的弹雨和人类先前遇见的所有种类都完全不同。这种弹雨虽然威丽巨大无比，但它的准确性同旗舰的其他武器相比，却差了一大截。

　　也许这又是敌人玩的新花样，再过几秒钟就真相大白了，玛丽想道。她增大了推进器的功率，以最高的加速度勇敢地冲向敌舰。“现在，我们要在被敌人击中之前躲到它的下面去！”

　　洛波特统治者的超级武器像明亮的彗星，雨点般地落在太空穿梭机周围，玛丽则用尽全身解数闪避着攻击。除了她，飞船上所有的人都大声喊叫表示反对。

　　“我们根本无法飞到粒子炮的射程之外！”玛丽喊道，“只要我们靠近飞船，他们就无法打中我们！”穿梭机剧烈地震动着，似乎想要一分为二。“抓紧了！”

　　挑战者四号冲向敌舰，躲在它宽阔的下腹部。他们看到在敌舰上方很高的地方，有某个鱼眼睛模样的巨型透镜正喷射出毁灭的光束洪流。

　　太空穿梭机飞出了超级武器的火力范围，周围突然一片寂静。现在避开了巨型武器的枪口后，孤零零的太空穿梭机一直向上爬升。

　　“躲得好，中尉，”安吉洛心悦诚服地说。

　　她在巨舰的腹部直向前飞，在飞船的上端绕来绕去。“这是个通气孔！上面部署了击落红鹰中队的防空火炮。”而且他们还知道，生化机器人很可能没有返回母舰的机库里。

　　玛丽打开反冲火箭减速，这势必浪费大量的推进器燃料，但她非这么做不可。太空穿梭机顺着母舰的腹部滑行，敌舰就在他们上方几码的地方。这是一个酷似昆虫洞穴的管道，大得惊人，在其间穿行的飞船仿佛置身于怪异的海底城市一般。它飞过一丛如同倒置的音叉①状物体，它们具有和摩天大厦一样的体积，就像是倒悬着的巴别塔②。

　　【①一种有两个叉头的金属器具，敲击后发出持续的固定音，可用于乐器调音和确定标准音高。】

　　【②《圣经》中的一座高塔。】

　　“注意观察周围，中尉”海德格用手指了指。

　　安吉洛看着周围的屏幕和观察口，甚至都忘了呼吸，显然任务简报中对母舰的描述并不准确，“这个家伙真大。”他意识到这一点。

　　玛丽对自己点点头，驾驶飞船继续前进。她喃喃道：“我——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物体……”此情此晨，与其说是在太空，倒不如说是到了海底。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中尉？”黛娜又不安分了。

　　玛丽严厉地看着她，“请你对今天所有的事情保持全部的注意力，行吗，中尉？”

　　黛娜的脸上流露出悔恨的神情。玛丽又朝她的上方看了一眼，“嘿，鲍伊！有什么进展吗？”

　　鲍伊还在忙个不停，“老样子，什么都看不到。电子杂波太多，这些能量严重干扰了电子设备的运转。”“有新的消息吗，年轻人？”指挥中心的泰斯尔准将问道。

　　一名技术员略微迟疑地答道：“这个，长官，探测器上出现了某个物体，但我们无法确定那是什么。我们接受到模糊的影像，但计算机无法对它进行辨识。”

　　希恩·菲利普斯和路易·尼科尔斯也赶到了指挥中心。没有人邀请他们，但爱默森并没有拦阻，反倒为他们指明了入口方向，他的下属也就不再干涉。

　　“有挑战者号的消息吗？”希恩语气平静地询问诺娃·萨特瑞，但还是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焦急。

　　指挥中心属于禁区，她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来，也不清楚菲利普斯耍了什么诡计才得以混进入口，但诺娃知道，她应该把这两名ＡＴＡＣ部队的装甲兵赶出去。

　　可这似乎又有些不合时宜。已经死了那么多人，而且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我们收到一些失真的信号，因此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告诉希恩。

　　“瞧那儿，”这时，那个技术员说话了，“我想那就是他们！可是——信号失真的原因在于他们离敌人的一艘母舰太近了。”

　　地狱近在咫尺，它就在它们的正上方！太空穿梭机仍然以在独自飞行。“尽可能把自己固定好。”玛丽说道，她的安全带扣得很牢。

　　“令人毛骨悚然……我讨厌这种可怕的寂静。”黛娜嘟囔着。

　　“我想你更愿意让他们再次追杀我们？”安吉洛反唇相讥。

　　“别担心，跑腿的①！”玛丽尖刻地说，“要下了多久，你们就有的是仗打。”

　　【①对地面作战部队——龙其是陆军的蔑称。】

　　三名ＡＴＡＣ部队的成员皱起了眉头，他们可不是用两条腿跑路的步兵。

　　坐在椅子上的玛丽朝前靠了靠，穿梭机很快就要飞出旗舰的腹部。“做好再次联系的准备。”

　　“准备好了，就等你下达命令。”鲍伊平静地回答。

　　“每个人都睁大自己的眼睛，”玛丽说，“我们要飞到上头看看——瞧！”

　　她加大主推进器的动力，从旗舰巨大的底部向上爬升。两门球茎状的火炮立刻现形，发射出葡萄藤般繁复纠结的绿白色能量束。

　　“现在他们找到我们了，所以也用不着再躲躲藏藏。”玛丽轻蔑地笑了笑，驾驶太空穿梭机开始规避机动①。“所有的人，注意下面！老朋友很快就要上来了！”

　　【①术语，就是防止撞到东西的动作。】

　　尽管敌人失去了挑战者号的踪迹，但他们不会忘记这架太空穿梭机就在母舰的肚子底下。

　　“外星人的攻击艇跟上来了。”安吉洛喊道。

　　“我在侧面也发现了两架。”黛娜赶忙补充。

　　但这一次外星人的飞船却没有开火。看来，洛波特统治者希望了解地球的原始居民——这些默默无闻的凡人是如何用深不可测的方式消灭了强人的天顶星人。

　　攻击艇的发射通道打开了，生化机器人一窝蜂涌了出来。

　　飞船后部的护盾已经被敌人的炮火削去了凡耙然而玛丽却降低飞船的高度贴着旗舰的顶部船壳滑行，由于敌人无法把炮管降到这么低的角度，所以他们根本无法击中太空穿梭机。

　　另外，生化机器人的密集阵型也限制了自己的行动，只要一开火，它们就得冒击中母舰或是自己人的风险。

　　“鲍伊，继续接触扫描。”玛丽下达了命令，

　　“明白，开始扫描。”鲍伊立刻回答。通过激光和自由号太空站进行接触联系需要极高的精密度，这就意味着挑战者四号必须以牺牲机动性作为代价，整个过程至少要持续一段时间。这就要求有人必须抵挡住生化机器人对太空穿梭机的进攻，把它们击退。如果能把敌人引开就更理想了。

　　“你来接管飞船。”玛丽告诉海德格，“我得去换装了。”她前往后部货舱，去驾驶她的变形战斗机。






第十二章

[image: 02]




　　如果你不肯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自己在战斗中是否位于别人的视野范围之内，那么你也不可能看到任何人。

　　                              ——摘自黛娜·斯特林对诺娃·萨特瑞的评价





　　生化机器人开始进攻了，海德格做了个假动作，打开货舱盖把玛丽的战斗机放出去，就像送走了一只泥鸽子一般。

　　ＶＴ战斗机呼啸着冲进了黑暗的真空，大多数生化机器人立刻掉过头来追杀，而剩下的仍在躲避太空穿梭机发射的炮火。黛娜和安吉洛分别击中了一架蓝色的敌机，打得它们燃起了熊熊大火。

　　玛丽再次大开杀戒，在一片虚空中展开激烈的空战。她凶狠地消灭了一个猎物，但她这种猛烈的机动飞行更适合在大气层内作战，而不是在这片没有空气的太空里拼杀。洛波特战斗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飞行员依据想像进行操纵，而码丽却更加适应在有空气的环境以及地面提供协调支持的情况下飞行。

第四架敌机在她的机身上打出了一串弹孔，但由于弹孔很浅，这些皮毛小伤并没有造成多大伤害。她怀着愤怒的复仇心理掉转机头打爆了那架敌机，然后又巧妙地躲开了另外两具敌机的炮火。

　　突然，一个在她梦魇中出现过的影子猛地蹿到了附近，那具红色生化机器人正对她进行瞄准。“噢，不，你不能这样！”她开启应急动力躲了过去，与此同时，她对ＶＴ战斗机进行了变形操作，战斗机切换到了守护者模式。玛丽正要绕回来和红色生化机器人进行第二回合的战斗，两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却抢先一步，朝她发射了炮火。

　　在太空穿梭机内部，海德格喊道：“玛丽有麻烦了！”

　　黛娜击中了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却漏过了后面一具。“瞧，我们自己也遇到麻烦了。鲍伊，汇报情况。”

　　鲍伊正专心致志地摆弄他的通讯设施，“正在试着联系。我想我已经找到他们的方位了。”

　　“升起激光发射器。”黛娜下了命令。这样做需要冒损坏设备的危险，但时间紧迫，志愿者们只能孤注一掷了。

　　在飞船外部，玛丽引着排头那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往前飞行，待把它引到自己和第二具生化机器人中间后，才将它彻底击毁：第二具敌人的机甲从第一具生化机器人爆炸时形成的火球中穿了出来，它的视野被火光遮蔽，于是，她出其不意地用同样的方式朝它一通乱射，这架敌机也跟着灰飞烟灭了。

　　“发射器已经到位。”鲍伊的声音从战术网络传来。

　　玛丽趁和越来越多的对手纠缠的间隙扫了一眼，“收到，我看见它了！”激光发射器从飞行甲板顶部的装甲护罩上升了起来。就是这样一个不堪一击而且平淡无奇的装置，竟然成了一场大厮杀的焦点所在，玛丽不由得感到有些担忧。

　　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似乎注意到了那个仪器，于是忙朝它射击，但玛丽在六点钟方向①朝它来了一下子，瞬间把外星战机炸成了碎片。

　　【①指钟面的方向——设想一个假想的钟面，观察者在正中心，１２时为正前方或正上方。】

　　“好，鲍伊，快忙你的，要不再也没有机会了。”黛娜把炮口移到了下一个目标上。

　　鲍伊开始将编码信息用突发模式②一遍又一遍地向外发送，单个微脉冲过程中包含了所有的信息。只要有一道脉冲能够穿越敌人的频道阻塞，自由号太空站的操作员就能立刻进行解码并为他们的发射机编写新的程序，恢复通讯。这些脉冲信息中，也包含了自从外星人出现以来地球上所有事件的详细信息。

　　【②在短时间内将大量信息集中发送的方式。】

　　可问题在于，太空穿梭机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甚至连先进的差动齿轮也无法保证脉冲束能够准确地发送到既定目标。

　　太空穿梭机里的志愿者们再次开火，他们一直不停地按动发射纽，直到拇指都有些酸疼了才罢休。敌机虽然损失不少，但又有越来越多的生化机器人填补上来，继续跟他们作战。

　　玛丽转过身，就晚了那么半秒，红色生化机器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给了她一击，使她的战机“挂了彩”。她扭转过守护者的机体，以免受到更惨烈的打击，然后向太空穿梭机的机身猛冲过去。“我被击中了！”

　　“玛丽！”黛娜在战术网络中喊了出来。

　　“是那具红色生化机器人。”玛丽痛苦地呻吟着，攻击者再次向她逼近。而她的守护者差点没能躲过这次攻击，但红色生化机器人只是戏弄了她一下，“动作太快了，我跟不上它！”

　　黛娜睁大眼睛看着外部接收器上显示的情形。是同一个生化机器人，她对此十分确信，而且没有丝毫怀疑。就是它——令我感到害怕的生化机器人。可为什么？这种奇怪感觉到底是什么？现在，它又要置玛丽于死地。

　　但她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如钻石般坚定的念头：不！我不能让它得逞！“我要到外面i去。”她下定决心，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鲍伊和安吉洛表示反对，但她已经冲到了船尾，“尽最大努力抵挡住它们的进攻，把信号发出去！”

　　军事学院里没完没了的训练和管理第十五小队的经验给了她很大帮助，不过几秒钟，她就穿好护甲，爬上了铁甲金刚模式的机甲。我知道生化机器人的思维方式！我不清楚为什么，但我就是知道！我能够打败他！

　　“更多的敌人冲上来了。”货舱盖一打开，安吉洛的汇报就传了过来。随着舱门的开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致命的爆炸火光和洛波特能量武器发射的光束。

　　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发现了洞开的货舱盖，它试图乘坐反重力悬浮平台攻入太空穿梭机的货舱内部。黛娜的铁甲金刚端起重型步枪，用炙热的能量对着这个蓝色生化机器人一阵猛射，它在一片爆炸的火光中粉身碎骨。

　　她前后挥动步枪，把附近的袭击者一一击退。“坚持住，玛丽！我马上就到！”

　　“谢谢，”玛丽的声音显得很急切，“我正需要你的帮助。”

　　“鲍伊！自由号有动静了吗？”

　　鲍伊脸上沁出的汁珠汇聚成小溪流淌了下来，“还没有。”泰斯尔试图掩饰自己的挫折感，“为什么自由号还不回答？为什么？”

　　就像指挥中心的其他人一样，他害怕听到那个结果。也许整个计划的理论基础就是错误的，也许太空穿梭机上的设备根本就无法工作，也许甚至自由号太空站上已经没有一个幸存者能够收到他们所发射的信号了。

　　“长官，我们无法和自由号或者太空穿梭机取得联系。就目前情况看，它已经消失了，长官。”一名Ｃ２机构的分析员汇报。

　　诺娃听见有人在她身边倒吸了一口冷气，那是希思和路易。三个年轻的战士一言不发，他们害怕说出的话会带来噩运，他们只是一动不动地望着显示屏，眼睛都没有眨一下。黛娜将铁甲金刚强大的火力汇集到玛丽的守护者和太空穿梭机的主炮上。尽管飞船又中了几炮，但海德格还是想方设法为护盾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能量。太空穿梭机周围的空域，出现了黛娜所见过的最强烈的重型交叉火力。生化机赫人在火网中纷纷起火爆炸，但更多的敌人又加入了战团填补损失。

　　玛丽大声喝道：“你们赢不了的！你根本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对手！”

　　黛娜看见红色生化机器人像《启示录》中的骑士一样再度出现，扑向黑狮小队的指挥官。玛丽和生化机器人交换着密集的弹雨，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几乎变成了相互平射。然后，红色生化机器人避开了，兜了一圈打算再次进攻。

　　“黛娜，它朝你这边过来了！我就来助你一臂之力！”

　　一转眼的工夫，玛丽就赶到了舱门口和黛娜娜并肩而立，她们高举着枪口正对着猛冲过来的敌人的长机，它那件卵型的手持武器正向另一具机甲射出炮火。

　　再这样下去双方很快就会发生碰撞，两个女人和外星人较着劲儿地要把更多致命的火力发射到对方身上。面对不断逼近的红色生化机器人，ＶＴ战斗机和反重力悬浮战车变形而成的铁甲金刚站在甲板上严阵以待。

　　“继续射击，黛娜，别停下！”

　　最终，黛娜的步枪发射出的重型炮火钻进了红色生化机器人的面具边缘，烟雾、火焰和碎片立刻从中冒了出来。

　　红色生化机器人重新换了个方向，又恢复了战斗力。

　　“别收手！它撑不了多久了！”红色生化机器人卷土重来的时候，玛丽说道，“你的角度正合适，它就交给你了！”

　　黛娜的铁甲金刚叉开两腿，像一尊折射着星光的金属巨人。红色生化机器人又来了，仿佛他们之间纠结着某种无休无止的、超越时空的循环。她的炮火又一次击中了它的左肩，这正是福克基地战斗中击中的同一处地方。它的肩部差点再次被打落下来，红色生化机器人像被击中烧伤的恶魔，再一次踉踉跄跄地向后栽倒。

　　黛娜的脑子转得飞快，这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我打中它了！”她喊了起来，完全摆脱了先前的迷惘。

　　“打得好，跑腿的，”玛丽笑了。

　　像以前一样，随着长机从战场射撤退，蓝色生化机器人同时也停止了攻势。

　　在太空穿梭机里，鲍伊开启了新的频率跳转通讯系统，他通过战术网络接入了一条刚刚传来的信息，好让黛娜和玛丽都能听见。“自由号太空站呼叫地球，自由号太空站呼叫地球，能收到吗？我们已将信息转发给月球基地。重复，和月球基地的通讯已经恢复如初。”

　　鲍伊和安吉洛都站了起来，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背。他们正打算把诲德格也拖进庆贺的行列，却发现他倒在副驾驶座上，已没有了呼吸。他们心中的喜悦立刻沉到了谷底。

　　”噢，不……”海德格是在敌人最后一波攻击中，被一发致命的流弹击中的，安吉洛快要掉下眼泪了。他帮同伴永远地合上了双目。“他们成功了！任务圆满完成！挑战者号正在返航！”指挥中心的一名技术员高声呐喊。站在原地的希恩和菲利普斯发现这个地方已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甚至诺娃·萨特瑞也在微笑，两只眼睛还闪动着亮光。

　　路易扶了扶他的暗色护目镜，冲着希恩耸肩，“那上面有三个ＡＴＡＣ队员——早该想到他们一定会胜利的了”地球上空的洛波特统治者旗舰内部正对这次遭遇战的各方面进行复核，并进行严格审查。三位一体的科学家将直接负责此事，当然，三人政治首领也将子以密切地协助和配合——在非克隆体看来，这种协调工作的困难程度是难以想像的。

　　通过洛波特三巨头突起的史前文化罩，无声的讨论和争辩立刻展开。他们都把心里想说的话通过人造ＰＳＩ接触装置进行传导——这个装置能够很精确地表达说话人想表达的意思，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想法都可以毫无阻碍地表达出来。

　　很显然，太空站和月球基地又一次和下面的原始人取得了联系。他们勉强算是突破了洛波特统治者施加的干扰，不过，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然而他们不得不留心的是，现如今地球人可以在数亿频率之间不断跳转，由于史前文化能量供应的短缺，实现信息阻塞所需要的能量已经超出了洛波特统治者的资源供给量。

　　损失多少生化机器人和攻击艇都无关大局，重要的是地球的通讯却在一瞬间恢复了。正是这件事让洛波特统治者感到心里没底。

　　直到现在，他们都没能发现地球人借以消灭天顶星人五百万艘战舰的神秘武器或者能量。

　　当然，现在考虑这些完全没有意义。颓废的洛波特统治者从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下坡路，尽管他们既傲慢又自负，但自从见识到自己亲手创造的巨型克隆战士的威力之后，他们的内心就不曾有过一刻的安宁。不管是什么打败了天顶星人——事实上，它像黑洞一样吞噬了数不尽的哥利亚①和他们的舰队、机甲——这种力量就连洛波特统治者都会惧怕三分。

　　【①古时候被幼年时期的牧羊人——后来的以以色列王大卫杀死的巨人，这里用来指代是天顶星人。】

　　根据旗艇内部冷静缜密的情报分析，也许先前的那一切都只是人类耍弄的阴煤；也许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和部分原始居民看似脆弱的表现都是战略安排，就为了将洛波特统治者引诱过来，然后将天顶星人一网打尽。

　　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何种力量消灭了天顶星人——有证据表明，这种力量就是天顶星人自身——它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必须勇往直前，为夺取深埋在地下的珍宝而战。

　　所有这些悬而未决的辩论都基于他们对史前文化能量的贪婪。洛波特统治者们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佐尔伟大的创造，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濒死的难民，但只要能够拥有它，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所有生灵的主宰。

　　这种渴望和需求比所有凡人的欲望都要强烈，和他们相比，吸血鬼对鲜血的热望不过是喉咙干渴罢了。他们在战斗中醒悟，最终达成了一项决议，洛波特统治者下一阶段的计划即将付诸实施。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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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黛娜·斯特林的教育和成长过程并没有受到隔离，事实上，在整个过程当中时常都显得杂乱无章。有迹象显示，她从军事学院毕业时已经有过性经验，但她似乎从未和别人保持过密切的关系——似乎有某种东西在保护她，使她就像被囚禁在高塔中的莴苣姑娘①一样。

　　【①格林童话中的被巫婆囚禁在高塔中的姑娘。】

　　这是我从《时代思潮》的读者中咨询到的情况，那是詹德的著作。至于剩下的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自然会被埋藏在那几个土丘下面的东西一一证实。

　　                               ——阿尔泰拉·海摩尔，《冬日蝴蝶，人际关系与洛波特战争》





　　两架反重力悬浮摩托呼号着在夜间并排穿行。

　　黛娜知道在地球伤痕累累的道路上，沙砾和烟尘会吹进她的头发，但她对此并不介意。她和鲍伊在废墟上飞驰，前灯投射出的圆锥形的刺眼灯光射过这片荒芜的大地。

　　通常，夜间的巡逻任务都相当无聊，就像在戈壁沙漠站岗一样，又有谁会窃取这片土地使用权呢？但经过了挑战者号事件之后，南十字军已经觉醒，他们将部队置于黄色警戒状态，所有的人不是抓住一切机会补充睡眠，就是作为快速反应部队时刻待命。

第十五小队的轮番换岗制都快要把黛娜逼疯了，于是，一有机会外出巡逻，她就跳将出来，逃出基地放放风，始终对她保持忠诚和关切的鲍伊，自然与她同行。

　　另外、尽管她所去的地方人迹罕至，但也可能遭到远方的洛波特统治者的袭击，于是这次兜风就显得更刺激了。

　　黛娜有一半的头发被护目镜的扣带和头上的耳机箍住。她大声呼喊着，任凭浓密的短发拍打在脸上，体验着风的感觉。

　　出发前基地发出了信号，她让鲍伊自行处理那些事务。她要独自尽情享受这一切。这时，现实却把她拉了回来。

　　鲍伊正向她靠拢，最后他们以六十英里的时速并排而行。他们俩都把速度降了下来，以便能够不使用通讯设备进行通话——鲍伊知道黛娜讨厌基地监视她的谈话内容。

　　“司令部正在跟踪我们！”鲍伊放慢语速大声喊道，这样她就能读懂自己的口型——他的脸在仪表板的亮光和前灯的反射下映得很亮——他显得很着急。“他们叫我们马上改变方向！”

　　他们登上一座颇似障碍赛路障的小山包，上面的砂石在很久以前就被天顶星人的轰击熔成了玻璃状的物体。

　　黛娜朝他点点头。“好，我们走。”在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自由从来就不会长久。

　　但就在他们掉转方向的时候，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前灯惊吓到一群野兔或某些和它们有亲缘关系的动物，它们从暗处跑出来，发出掘地和躲藏的声音。黛娜惊叫一声，然后喊道：“等等！”

　　两辆摩托车部已经制动了，然后停了下来，机车引擎减速运转。发出“呜呜”的余响。

　　鲍伊看见黛娜正盯着远处，赶忙也朝那个方向望去。“嘿！”他喊了出来。

　　探照灯——至少看上去像是探照灯，它们的光线把东面的天空划成了几块。也许上一代人看到此情此景会认为是超级市场正在营业。

　　黛娜把气泡形护目镜推上前额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在我的记忆当中，那片区域始终都是禁区。”她沉思了一会儿。那个地方只有摧毁了整座麦克罗斯城的战舰残骸，而那几个土丘则是ＳＤＦ－１号、ＳＤＦ－２号疯狂的天顶星军阀——幕后黑手凯龙旗舰的坟墓。

　　那也是埋葬了鲍伊的姑妈克劳蒂娅、亨利·格罗弗上将和三位年轻的姑娘——黛娜的教父们生前一直保存着她们的照片——的坟冢。

　　鲍伊跨骑着反重力悬浮摩托稳稳当当地坐着，地效推进器轻微震动，发出嗡嗡的低鸣，“中尉，这我可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知道。”虽然很多次远远地观望过这些土丘，但某些和它们相关的东西却始终令他无法平静。

　　但他知道她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黛娜恼怒地看着他，“你再说一遍？”

　　“开玩笑，只是开个玩笑！”他赶忙找借口推脱。

　　“你的话一点儿也不好玩，二等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好吧！”他知道现在她已经风平浪静了，她又把目光移到了那些探照灯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似乎根本就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过问题的答案，便向她发问。那是一些最为奇怪的机甲，或是机器人，也许就只是某种机器，不管它们是什么，黛娜以前都从未看见过。它们共有十来具，和角斗士机甲身形一般大小，活像行走着的探照灯，圆形的透镜向内收敛，狭窄的裂缝如同猫的瞳孔。这道窄缝不住地旋转，发射出细细的光线直射天空。从边上望去，光线由强转弱，然后再次变强。一束束光线来回照射着埋葬ＳＤＦ－１号的大型石冢，也有个别探照灯偶尔扫到后面，投射在黛娜和鲍伊所处的位置。

　　这些两条腿的探照灯一会儿前后晃动，一会儿又排成队列。黛娜弄不明白它们到底想在土丘上照出点什么，但她确信，那个地方一定有些其他东西，她的心跳快要停止了。

　　这时传来个一个尖细扭曲的声音，而且还颤个不停，就像由边带传输设备发出的模仿人类的语音——它是人工合成的产物。“绝不能出差错。”说话的是那具红色生化机器人，“这个星球的生物试图把史前文化能量伪装成放射性物体。”

　　在他们下方五十码的地方，外星人的机甲在施工地带来回踱步，它强有力的铁拳里还握着一个奇怪的耳形仪器（或是工具）。这会儿，黛娜没有惊讶自己如何能听懂外星人的对话，因为鲍伊也听懂了他们的语句，它就像被ＰＡ系统放大的那种声音。

　　“通知母舰，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红色生化机器人对整整齐齐站成一排的三具蓝色生化机器人说道，“我们还要为挖掘工作做进一步的准备。”

　　但红色生化机器人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为获取史前文化矩阵，它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人类的干涉，洛波特统治者探测到的三个虚无缥缈的鬼魂已经出现，它们能够感觉到史前文化的幽灵就在这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土丘的看护者们阻碍着生化机器人对矩阵进行精确定位，这就意味着，使用这种笨拙的机械进行挖掘，必须冒着损伤甚至损毁最后一具现存的史前文化能量发生器的风险。

　　而且，那几个幽灵还散发出一股极地般阴冷的气息，它们充满了自信：佐尔的本体①所做的安排是不会出差错的。当然，这些幽灵是史前文化的产物，甚至连洛波特统治者自身也不得不万分仔细小心。

　　【①指非克隆体的佐尔，他将太空堡垒送往地球后就死了，并且成为洛波特统治者克隆佐尔的母体。】

　　生化机器人的小型仪表对幽灵进行探测的结果反而引发了更多的图惑，探测结果表明，它们不是(禁止)或精神力量的产物。红色生化机器人想出了两条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以循序渐进甚至以外科手术般的方式进行发掘；二是干脆把整个土丘和它的周边地带一股脑儿刨出来，留待日后再慢慢分解。可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案，这个星球的原始人仍然有能力阻止它们，而且还要冒着损坏史前文化矩阵的危险，因为一枚射偏的导弹或是能量弹幕——无论什么都有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

　　红色生化机器人正在等待洛波特统治者的命令，而土丘中三个由矩阵的意识创造出来的黑色幽灵却遵从佐尔的指导，依据他的意愿，心满意足地嘲弄着洛波特统治者。在山崖顶上，黛娜和鲍伊观察着入侵者的挖掘进程，一股无助的凉意袭遍他们全身。敌人的飞船比攻击艇还要大，它的顶部距离地面只不过几十码，看起来就像一座非常实用的工厂。而其他生化机器人，则利用圆盘或是雪橇形的反重力悬浮工具搬运着某种重型设备。

　　它们是怎么避开我们的探测器的？黛娜的心猛地一沉。地球的大门对它们来说是完全敞开的！她准备把挖掘行动的情况牢记在心里，以便作为任务报告的素材，其他的就留给情报分析人员去处理吧。

　　她和鲍伊趴在地上，偷看着这群魔鬼的一举一动一动——生化机器人的挖掘工作把这里弄得像个铸造厂。黛娜的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激烈地争辩：是该立刻向上报报告这个灾难性的外星人滩头阵地，还是弄清楚每一个关键的情报细节——也许再多听几句就能找到结束整场战争的要领。

　　终于，长年经受的训练和教科书制定的标准程序又一次取得了胜利：她必须把这个生死攸关的信息传递给司令部，至于继续跟踪，那就是别人的事情了，她伸出手，默默地朝鲍伊做了个手势——拳头紧握就是告诉他，现在必须悄悄地离开这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基地。

　　这时，红色生化机器人突然停止不动，闪着光泽的蓝黑色面颊正朝着地球人所在的方向。

　　黛娜听见了那个死板的声音，就像从耳机里传来一样清晰——“我发现了敌人的踪迹。”

　　蓝色生化机器人立刻警觉起来。红色生化机器人沉稳地穿过被围护起来的喧闹工地，把巨大的脑袋扭向他们的藏身之所。

　　“趴下！别动！”黛娜低声说道，她也随即趴下。他们听到不断回响的金属脚步声在山崖的底部停下了。

　　“声音似乎是从这个地方传过来的。明智的做法是先看看情况如何。”脑子里有个声音说道。

　　一股光的洪流从下往上照射过来。一种同样神秘力量战胜了她的训练经验和抑制好奇的本性，黛娜在它的驱使下。朝山崖底部窥视了一眼。

　　鲍伊压低声音问道：“情况如何，中尉？”但她却被自己看到的东西所震慑，一句话也答不下来。鲍伊静下心也看了一眼。他发现黛娜正茫然地发呆。

　　红色生化机器人停了下来，并且由内向外展开了它的身体：它的胸甲朝前旋开，护肩甲和头盔上的脸罩敞开着。身体的中间是一颗耀眼的炮塔状球体，上面还布满了经纬线，球体发出的光芒甚至比探照灯还要炽烈。球体发出的光线越来越亮，然后射出了几道长长的阴影，这时，某个物体出现在了它的中心位置——一个下肢修长的高个子显现在这片令人无法承载炽热当中。

　　人类一直认为，这一拨新的入侵者是像天顶星人那样身高达到地球人十倍左右的巨人，事实上，这些与地球人作战的外星金属物体却只是穿着巨型铠甲的凡人。但他们显然不是凡人，可鲍伊现在却不知该怎么想才好。他一直把他们归入令人作呕的低等恶心生物，可眼前走出的却是一个气宇轩昂带有神祗气质的青年。他的一只靴子踩在打开了的胸甲边缘，以极度傲慢的神态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这个生物似乎应该归为雄性，尽管他身上颇有些精灵的气质，而且长着细长的眼睛和耳朵，但却和人类非常接近。那张脸线条分明，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浓密的淡紫色鬈发垂在脸上和肩膀上，他英俊得像一尊希腊雕像。他的四肢修长、结实而忧雅，躯干苗条但却有力，闪闪发光的机甲驾驶员黑色紧身衣十分合体。

　　这身装束具有军服特征，竖直敞开的衣领，览阔的黄色腰带，还有猩红的袖管。黛娜意识到，要是换在其他场合，这张脸倒是十分英俊，转至可以说得上漂亮，但现在，他的脸上流露出的却是坚毅和警觉。她突然感到空气稀薄灼热，氧气不足，以至于呼吸困难，气息急促，只是两眼依旧紧紧地盯着那张脸。

　　鲍伊咽下一口唾沫，喘着粗气碰了碰黛娜。他们的说话声和外星人的工地噪音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但不知何故，也许拜他的听觉或是更为灵敏的感官所赐，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还是发现了偷窥者。

　　他的话音十分清晰，可嘴唇却丝毫未动，“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就在那里！”接着，他用意识直接与同伴对话，“别想逃跑！你们就待在那儿别动！”

　　“探照灯！哨兵：抓住他们！”这个神一般的人物向他的手下发号施令。

　　黛娜觉得有些昏昏沉沉，她大口喘着气，集中起她残留的所有意志力与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无声的胁迫进行对抗。这时，她感觉鲍伊的手拉住了她的上臂，把ＡＴＡＣ部队的臂章用力地压在皮肤上。与此同时，加宽了扫射幅度的探照灯似乎也变更了原先的路线，把光束汇聚在这两名装甲兵躲藏地方，蓝色生化机器人开始手持武器向他们逼近。

　　黛娜和鲍伊匆忙爬着滑下斜坡，他们一边翻滚，一边控制着速度，手掌和制服都被刮破了。但他们及时赶到了山脚，登上摩托迅速逃离。他们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ＡＴＡＣ部队正式成员，尽管在翻山越岭的途中受了点伤，但他们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跨上摩托发动了引擎。

　　他们已经可以听见身后传来的一阵嘈杂声，就像猎犬的吠叫。“再快些！”黛娜鼓励她的亲兄弟、患难朋友、战地同胞和至交好友，这句话在其他人看来再寻常不过了，但第十五小队的队员们却十分看重这一句话。

　　在月光照射下，飞速行驶的反重力浮摩托在它们尾部拖起一片烟尘。黛娜感到自己脆弱得跟浑身赤裸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战车驾驶员都会有同样的体会。她的想法和鲍伊一样，为了逃生，加速，再加速……但当然已经跟着他们的踪迹追了上来，她和所有活着的人一样清楚这种反重力悬浮平台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外星人把神秘的闪着微光的面甲朝向它们的指挥官佐尔·普利姆。他嘴唇没有动，通过意识流发出了尖啸，“所有生化机器人立刻登上反重力悬浮平台！”

　　反重力悬浮平台纷纷响应这道意识指令，从登陆舰上涌了出来。蓝色生化机器人群集起来准备战斗，而那个发号施令的外星人再次进入红色生化机器人内部，它高高跃起，以极度凶险而又优雅的姿势落在高速运行的反重力悬浮平台上。红色生化机器人，这个死亡的天使追逐着黛娜和鲍伊。

　　狭窄的溪谷根本无处藏身，黛娜和鲍伊只能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地在石壁上疾驰，依靠离心力把他们托住。外星人毁灭性的光束不时射在他们周围，他们顺着十字形线路穿行，等待着当然的炮火终结自己的生命。但这可不是大马路，而是一场全速行驶的竞赛，敏捷的反重力悬浮平台以惊人的速度赶上了冲在前头的反重力悬浮摩托。

　　“嘿，中尉！再过几秒钟，机器人就追到我脖子后头了！”鲍伊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喊道。

　　机器人？可我为什么到现在还认为它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和人类一样的生灵？

　　甚至在她伸出手来取出那把装在座椅下部枪套里的短柄能量束卡宾枪（一种发射能量束的卡宾枪，枪身短小，便于携带，是战车驾驶员的自卫武器。）时，黛娜还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喂，来个小小的射击练习怎么样，鲍伊？”她掉头喊道，仿佛一点都不担忧，

　　越来越多的光束在他身边引爆，鲍伊根本就笑不出来：“再没有比这更棒的了！”他也把自己的卡宾枪拿了出来。

　　他们做好转身的准备。“看到我开火了再动手。”黛娜喊道。

　　“遵命，黛娜！”

　　由于反复演练过多次，他们几乎同时在很小的幅度内就把反重力悬浮摩托掉了个头，朝蜂拥而来的生化机器人猛冲。

　　“动手！”黛娜把身体靠在一边的把手上，双手端稳枪支开了火。反重力悬浮摩托出人意料的举动打了生化机器人一个措手不及。事实上，这一刻外星人都停止了攻击，因为它们正在尽力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这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又降临在黛娜身上。卡宾枪是种威力强大的小型武器，但要种降落地面的生化机器人手持的枪支相比就差了一大截。尽管如此，子弹还是击中了一具仍然处于震惊中的敌人机甲，打得它站立不稳地从反重力悬浮平台上掉落下来。

　　黛娜掉转方向躲开红色生化机器人，朝被打中的生化机器人坠地后形成的空档冲了出去。半秒钟前，她还位于巨型外星机甲的包围圈当中，随着敌人的栽倒，她逃了出来。黛娜等待着敌人的光束打在自己身上，可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快速向后一望，这才意识到鲍伊早已不在自己的身边。她又打了个急弯，掀起漫天的沙尘，才把摩托停了下来。在远处，红色生化机器人一只巨大的、两只脚趾的巨足正踏在冒着黑烟的反重力悬浮摩托上。那是鲍伊的车。

　　在它高高扬起的金属巨拳中握着的，正是鲍伊。交战过后是怪异的沉默。鲍伊扬起脑袋发现了她，四肢还在绝望地乱蹬。

　　她又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快跑吧，黛娜！别过来送死了！”

　　全是因为她才让他陷入了这起可怕的灾难。“坚持住！”她大声叫喊着，像一名暴怒的骑士拉起了车头，她咆哮着径直冲向那群生化机器人。

　　鲍伊扭过身子朝她高声叫喊，但他发现她并没有打算停下来。红色生化机器人察觉到他的挣扎，便握紧了拳儿使他无法呼吸，他感觉自己的肋骨都要被挤出来了。

　　黛娜飞速向红色生化机器人奔去，而这具生化机器人则不动声色地等待着。黛娜仿佛看到了生化机群人操作员神秘的双眼。她把身体靠在一侧的把手上开了火，祈祷自己再次打出奇迹般的一枪。

　　但这一次，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跳出来，挡在红色一生化机器人前面，用自己的躯体护住了它的头领和战俘。又有两具生化机器人从侧血跳过来，三具机甲手中的武器射出了致命的火力。黛娜冲向前去，用假似动作躲避着炮火，一边疯狂地开火。

　　这三具生化机器人都进入了她的射程，它们的光束像新星一样覆盖了整片毁灭的区域。靠得太近了，她躲闪不及，被甩出了反重力悬浮摩托。

　　鲍伊拼命地挣扎，他看见反重力悬浮摩托在震耳欲聋的响声中变成了一个火球。他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最后一次企图逃跑，他要把黛娜救出来，如果她死了，他就要为她报仇。但红色生化机器人紧紧地把他握在手中，他颓然地垂下头，失去了知觉。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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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有人一说到“外星人”我就感到紧张一样，这个词也总是令鲍伊陷入沉思。甚至在无意间提及变形战斗机的中间形态——我曾经亲眼见到过——鲍伊的表情也立刻就像遇上了斯芬克斯的难题。

　　后来，我在这方面也受到些许影响，只要罗尔夫·爱默森将军不在场，就没有人敢对我提起“守护者”这个字眼。

　　                              ——摘自玛丽·克里斯托中尉对黛娜·斯特林中尉的评述  





　　鲍伊苏醒的时候，他还被红色生化机器人握在手里。此刻，红色机甲正站在蓝色生化机器人旁边，监督它们搜查黛娜的反重力悬浮摩托残骸。现场除了散落的零件外，几乎什么也没剩下，生化机器人没有找到黛娜的尸体。

　　随着红色生化机器人一个无声的手势，搜寻工作停了下来。既然无从得知人类是否通报了外星人在此地出现的信息，那么当务之急，就是继续发掘史前文化矩阵。

　　生化机器人又登上了它们的反重力悬浮平台返回那几个土丘，此刻，怪异的探照灯依然照射着天空和地面。鲍伊无助地躺在红色生化机器人的拳头里，他抽泣着，发下个必报此仇的毒誓。

　　看到入侵者们远去之后，一个人影从石缝中爬了出来。黛娜吐出一口鲜血，深深地咬住自己的嘴唇，然后松开了咬紧的牙关。她全身瘀青，但幸运的是，那身结实的制服起到了一定防护作用，使她免遭皮肉擦伤之苦，另外，她经受过的多次坠地训练也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她坠地之后，外星人就不停地向反重力悬浮摩托开火，它们认为她还在车上，却无法在爆炸的火光和残骸中找到她的踪迹。就在它们开始搜寻她的时候，她已经成功地躲到了安全的地方：

　　但她丝毫没有感到庆幸，“鲍伊！”她想站起来跟着生化机器人继续前行，但肩膀突然泛起的一阵疼痛令她禁不住呜咽起来。在匆匆梳洗和简要汇报之后，黛娜被带到了爱默森将军的面前。她所发现的情况仍在继续发展，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时间。她的左臂挂在吊带上，军医说她的手臂没有脱臼，但是扭伤十分严重，她能够忙坠车事故中死里逃生已经相当难得。

　　爱默森没有追究黛娜违背命令外出的细枝末节，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此外，要不是她受好奇心的驱使，地球到现在还不知道外星人登陆的消息呢——如果真是那样，可就太迟了。

　　“有人告诉过我，你在非常近的距离观察过这些外星生化机器人。”黛娜刚向爱默森敬礼报到，他就问道。

　　“是的，长官。在第十六区北部的废墟地带。”

　　“是人类，还是和人类近似的生物在操纵生化机器人？”

　　黛娜的脑海里闪现出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的模样，“从我所观察的情况看是和人类相近的生物，长官。”

　　罗谢尔对他的长官说道：“将军，不管它们是不是人类，外星人到底要在废墟上寻我什么呢？”

　　“也许它们就喜欢拣破烂，或是在残骸中寻宝？”格林插了一句。

　　爱默森烦躁地摇了摇头。作为战地指挥官，格林的表现一直很稳定，但他的猜测却相当荒谬。这些外星人的文化和科技都非常发达，所有和他们相关的情况都显示出他们有着极为高深的技术，并且还有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在背后支待他们——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是这样。

　　“不，这不可能。”他曾经和其他人一样仔细研究过天顶星人的情报文件，“他们是为洛波特统治者服务的。”

　　罗谢尔站了起来，“既然这样，长官，我建议在它们立足未稳之际尽快发起进攻。”

　　爱默森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行。首先，我要更详尽地了解整个局势和生化机器人的情报。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想知道它们到底在找些什么，”

　　黛娜悲伤地说：“可是我的一名部下被敌人俘虏了！我请求您准许我到那儿去把他救回来！”

　　“不行！”爱默森站了起来，面对这种局势，他和黛娜一样高兴不起来，但这样却让他可以更好地综观全局。

　　“是你自己作的决定，把情报带回了司令部。你做得很对，因为我们是在为地球的生存而战。许多人牺牲了，而且现在和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为之献身。但我们的任务是赶走外星人入侵者，你明白吗？”

　　他说的话，在座的人全明白他们都是这场令人绝望的战争中的战士，而鲍伊，对他而言更具有另一种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但黛娜却只记得那句话：“那只不过是你的决定罢了。”她精神恍惚地回到营地，径直朝战备室走去，脑子里老是盘旋着那句让人心生绝望的话，直到发现有人拦住了她的去路。

　　安吉洛·但丁正靠在门框的一侧，他双手环抱，把脚顶在门框的另一边。“嘿，嘿！我们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鲍伊到哪儿去了，中尉？我听说他没逃出来。”

　　她的脸“唰”的白了，然后又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她想加快脚步跨过去，因为她仍为没有将鲍营救回来感到羞愧，“快让开，但丁。”

　　“把那孩子一个人抛下自己逃跑的人嘴还挺硬。”

　　黛娜当机立断，勇敢地迎上安吉洛的目光，“如果不把他抛下，就不会有人回来搬救兵了，是不是？”

　　她伸出脚扫过支撑着他全身重量的那条腿、安吉洛痛叫一声跌坐在地上。“明白了吗？”她不温不火地笑了笑，摘下了手臂上的吊带，胳膊疼得就像烟熏火燎一样，但现在她可不能耽误时间。

　　安吉洛抬起头，瞠目结舌地望着她，不知道是该跳起来还击呢，还是该对她所说的话表示赞赏。

　　“中士，我认为小队需要进行夜间机动训练。”

　　他意味深长地朝她笑笑，“比方说安排在那片禁区里？”

　　“我不明白你在暗示些什么，安吉。立——正！”她嘴里这么说着，却朝他眨了眨眼。

　　他赶忙起立，这个戴着三道杠的士兵反应得像机器一样迅速。“现在，”她接着说道，“我们小队开始自满了，懒散了，而且疏于训练，你明白吗？”

　　“是的，长官！”

　　“那么，你就马上传达紧急集合的命令。叫他们不要嘻皮笑脸，注意保持军容，中士。”在对那几个鬼魂的干扰再三权衡之后，洛波特统治者命令士丘上的生化机器人停止进一步的行动。

　　当然，它们也没能取得新的进展，因为红色化机器人没有在场指挥。它把俘虏送进了指挥舰以便对人类进行研究，看看能否发现些什么。但事实令它有些恼火，这个生物不但失去了知觉，而且他的思维模式的进化程度太低，以至于通常的审讯方式对他都不起作用。鲍伊缓缓苏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上下晃动，他仍然在生化机器人首领的掌握之中，从巨大的金属脚步声中可以判断它正顺着一条很长的走廊前进，两具蓝色生化机器人跟在它身后。这个地方宽敞得很，显然是针对生化帆器人的体型设计建造的。

　　在走廊灯光的照射下，三具机甲都呈现出火红的色泽。昏昏沉沉的鲍伊好奇地向四周张望，这个地方像是个有机体，但同时它也是高科技的产物，也许是者高度融合的结晶。这片区域如同超大号的缆索织就的不对称蛛网，弯弯曲曲的走廊顶部则呈现出动脉血管的特征，仿佛里面涌动着整艘飞船的血液。墙壁上巨大的蓝色抛光凸起就像是已经黯淡下去的风景或大块的宝石——鲍伊猜不出那到底是什么。

　　他在巨大的手掌里挣扎，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够了，你这个大猩猩！放我走！你把我挤扁了！”

　　三具生化机器人在一扇比他们还要高的三角形巨大门前停了下来。三片门页顺着锯齿状缝隙卡在一块儿，就像一幅三曲臂图，随着大门向个方向滑开，红色生化机器人的胸甲和头盔也同时开肩，露出发光的球状炮塔和表情沉着的驾驶员，他双腿平放坐在那里，脸上带着冷漠平静的神情。

　　鲍伊挥舞着拳头吼道：“哦，现在你倒是开膛破肚地亮了相，嗯？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漂亮的王子？你不敢放我是因为为你害怕了么？”

　　红色生化机器人的驾驶员像盯着实验室标本那样审视他。鲍伊火了：“你有什么毛病，帅小伙子？不会说话吗？”

　　这个敌人再次用怪异的金属质地的语音说话了：“囚徒，你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你们这些原始人全部不知道沉默是金的道理。”

　　红色生化机器人立刻就给了鲍伊一点厉害，他把鲍伊丢进了一间开启着的舱室。由于生化机器人是把他斜抛下来的，所以鲍伊不会因此受伤或是死亡，但这一跤却摔得他失去了知觉，晕倒在地。

　　当俘虏略微缓过气来的时候，大门和生化机器人都已经重新台上了。“很好！你最好还是躲在这个铁皮罐里，讨厌的懦夫！”

　　接着，大门被锁了起来。鲍伊的背部瘫倒在甲板上，他轻轻地哼着，但没有让抓住他的家伙发现他的痛苦，“你们等着瞧吧，伙计！”

　　过了会儿，他硬是把自己拖了起来。他所在的这间舱室和基地的整座兵营一样大，也一样复杂，因此这里肯定有出路可以逃出去。

　　但匆忙间的搜寻并未取得多大成效。这个地方显然是个仓库，可里面箱子都比房子还大，而且无论他怎么努力，也无法将它们打开。他找不到逃生之路，甚至连个容得下鲍伊的老鼠洞都没有。虽然敌人在疏忽间忘了拿走他身上的折叠救生刀，但面对周围的装甲舱壁，这把刀却派不上用场。

　　接着，他又对头顶上的照明灯打起了主意。那是个世界性的格栅状物体，灯源似乎离网眼还有不少距离。离它使他想起了可以容纳一个人爬行通过的沟渠。一转眼，他就把浑身的伤痛抛到九霄云外，爬上了箱子。

　　他花了接近二十分钟向上攀爬、跳跃，在管道一般的物体上走独木桥，甚至原路折回两次寻找新的行进路线，最终他还是来到了格栅的下方。他希望自己能够在更长久的一段时间里听不到飞船引擎运转的声音——这样，他就能在敌人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并离开地球之前逃离这里。

　　他举起小刀犹豫了一下，还是动了手。他撬开格栅，想尽办法逃跑。他知道，自己是唯一可以逃离这里并拉响警报通告整个地球外星人登陆信息的活人。下一件事就是为黛娜报仇。

　　刀尖刚搭在格栅的缝隙上，里面就射出了一片强烈的闪光。鲍伊甚至来不及惊叫，刀子就脱手而落，整个人也跟着落了下去。“长官，太阳差不多都照到那个位置了，一架无人侦察机从高处探出了敌人的坐标。”罗谢尔向爱默森汇报，“他们准备在ＳＤＦ－１号的遗址上进行挖掘，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爱默森伸伸懒腰，打了个个哈欠，然后揉了揉眼睛，“我们不能再拖延了。不管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们还没有达到目的。一开始，他们就对我们抱有敌意，现在是我们反击时候了。好了，你知道我要你去做什么，执行吧。”

　　罗谢尔、格林和泰斯尔以及其他一两名军官立刻向他敬礼：“是，长官！”接着，他们赶忙跑去执行爱默森花了几个钟头磋商敲定的行动方案。

　　爱默森独自一人陷入了沉思。残骸中剩下的东西，只有毫无用处的、过时的洛波特技术。不过，也许人类眼中的垃圾在他人眼中却正是急需的史前文化。

　　有个东西在他脑子里不断地翻腾变化，最终出现了一个半成型的思路，各种关于行动的问题很快就会会形成一场雪崩降临在他身上，这比以往任何一次行动都要艰难和重要。但他暂时抛开了这个念头，合上了地球联合政府的公文存档。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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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局势仍然十分平静，我所在的连队也只是不折不扣的后续梯队。战争离我们还很远，所以我看望你们别再为我担惊受怕。

　　我们队里新来了一位指挥官，她是个姑娘，不过显得很精干。

　　我如道很多人在讨论当前的战局，但别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战事很快就会结束，到了那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休假回家住上几天。

　　请代我向所有的人问好。希望爸爸看到这封信会开心一些。你们捎来的水果蛋糕太好吃了。

　　                                      ——安吉洛·但丁致父母的一封信





　　夜间时分，纪念城内和附近所有的南十字军部队都已经动员起来，只等一声令下他们就要即刻奔赴战场。

　　根据上级的命令，这一次所有ＴＡＳＣ部队的变形战斗机、战术空军部队和其他飞行单位都被排除在了行动序列之外，起码就目前情况看是这样。从福克基地的战斗中可以明显看出，和生化机器人进行地面作战时，地面部队——比方说ＡＴＡＣ部队更为有效一些。

　　在ＰＡ系统的召唤下，身着镀锌护甲的男女勇士们奔向各自的反重力悬浮战车、运兵车和其他车辆，宪兵部队的精英——突击队也登上了他们的动力装甲战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车库。这是一种和铁甲金刚大小相仿但不能变形的机甲，它在火力和适应性方面要比铁甲金刚稍逊一筹。到处都是是军旅的洪流，他们知道敌人已经在地球登陆了。

　　南十字军在调兵遣将、他们要用洛波特技术铸造的铁环牢牢锁住十六号地区，但此时，已经有一支人类的防御部队赶到了那里。黛娜正从遮蔽着反重力悬浮战车的树枝伪装物底下往外窥视。第十五小队正分散隐蔽在距离降起的ＳＤＦ－１号最后栖息地不远的一片小树丛中。

　　她再一次考虑自己驾驶这样一具泛着亮丽光泽的机甲是否明智。诚然，抛光的表面可以将能量射束反射回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防护力，但在苛刻的教官眼皮子底下学过战术突破的教员都知道，要想隐藏好这样的机甲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她正聚精会神地盯着两具在他们上方站岗的生化机器人。这些洛波特统治者们的战斗机甲似乎具有这样一个特性：它们从不袭击埋伏着的敌人。

　　而且它们似乎也从不顾及其他人有何行动，战术意识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蓝色生化机器人举着手提式武器搜寻着天空，不时还朝地面匆匆扫上一眼。黛娜想，尽管它们在空军基地的战斗中露了一手粗糙的步兵战术，但对它们来说，战斗不过就是简单的冲锋和反冲锋罢了。

　　ＡＴＡＣ部队的成员只能看到挖掘现场的局部情况。看起来施工机械正在进行试验钻探，并且准备开始地下全封闭作业。黛娜希望它能够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同时掩盖住第十五小队接近敌人时发出的声音。

　　她数了数，一共有八具生化机器人守卫在她打算进攻的地点，位置非常分散。黛娜知道，生化机器人的火力比ＡＴＡＣ部队的机甲强得多，如果再乘上反重力悬浮平台，它们的机动性也将超过反重力悬浮战车。但她所依靠的就是出其不意的进攻和第一个回合的高精度射击，这样她就能够迅速杀伤敌人并取得暂时优势。

　　整个计划并不复杂：她派几个人进行徒步侦察，尽可能在不暴露自身的情况下把鲍伊救出来。如果这个方案行不通，黛娜和第十五小队就从四周同时突破，向敌人发起攻击，全力破坏所有的东西。她、安吉洛、希恩还有路易要乘敌人不备攻进敌人的指挥舰，其他人则根据需要进行牵制性攻击，必要时将停止行动。

　　她承认这个计划达不到隆美尔①或罗伯特·Ｅ·李②的水准，但希恩却对这个计划或多或少地表示了满意。她想，也许巴顿③会对她表示赞许。

　　【①第二次世界太战期间纳粹德国的著名将领，曾在北非大败盟军，绰号“沙漠之狐”。】

　　【②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统帅，具有极高的军事造诣。】

　　【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美国将领，四星上将，以敢打硬仗和脾气暴躁出名。】

　　安吉洛坐在那儿弄他的铁手套劈啪直响，“什么时候发动进攻，我骄傲的美人？”他轻声对着头盔里的麦克风说道。

　　希恩的面甲和其他人一样是敞开着的，这样可以多吸入一点新鲜空气。他嘴里叼着一根野生的薄荷枝，通过伪装好的显示屏盯着上方生化机器人的一举一动。“我们无畏地前进，为了自由而战！”他低声唱道，这是他从舞台剧中学会的最动人的一段。接着，他一口把薄荷枝吐掉，合上了面甲。他觉得现在该是自己露脸的时候了。

　　“‘穿过枪林和弹雨，我们走进了地狱的大门’。”路易也跟着来了一段，然后同样扣上了他的面甲。安全带已经扣好系紧，他的护甲没有任何问题。“‘我的内心感到不安，但却无人体会，也无人倾诉’。”

　　“好了，别唠叨了！”黛娜压低声音严厉地说，“你们以为这是在干什么，装甲突击还是莎士比亚戏剧节？”

　　安吉洛也正要合上他的机甲，“你知道，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我们被这些家伙发现了，那又该怎么办？”

　　“那就祈祷你开枪比它们快，打得比它们准吧。”黛娜合上头盔，“我们走，开始进攻——”

　　“当心，中尉！看上面！”路易喊道，黛娜发现了蓝色生化机器人，她把瞄准镜准星对准敌人，不等路易把话说完就开了火。虽然在反重力悬浮战车模式下她的主炮没有发挥出最大的威力，但她打得又快又准，那具具生化机器人像一个玩具兵一样被炸上了天，永远地躺倒下来了。

　　黛娜打开足部推进器使机甲开始盘旋，她一边翻了个跟头准备把机甲转变为角斗士模式，一边大声喊道：“谢谢，路易！我欠你一个人情！”

　　她的座椅翻转过来，于是她再次把自己推到敌人面前。现在，角斗士机甲长长的炮管正指向入侵者所在的位置。第十五小队知道截至目前，生化机器人的通讯还处于静默状态，因此他们断定其他外星人也是如此。“好，我们上！”她喊道。

　　她的角斗士跃上了半空，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也跟着变形，但大多数人还保持着反重力悬浮战车模式。几具机甲刚在半空变形成角斗士，两具生化机器人出现了，它们摆出射击的架势，还在半空中的的黛娜赶忙击毁了其中一个，接着安吉洛干掉了另一个。

　　“你快去找鲍伊，”安吉洛喊道，“我们会让这群蓝色的小鸟忙得不亦乐乎。”

　　“小心。”她刚准备再次起跳，又有两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出现在她的视野中。黛娜和安吉洛朝不同的方向跳开，躲过了敌人的齐射。黛娜击毁了一具生化机器人，这时，安吉洛也驱动他的特洛伊木马号奔向另一具生化机器人的侧后方，以洛波特技术允许的最大速度转动炮口。外星机甲试图转过身从后面偷袭角斗士，但安吉洛抢先一步，一炮把它轰成了两截。接着，黛娜使她的瓦尔基里号战车跃起同他会合。

　　“你没事吧？”他们刚才的距离非常接近，就像旧时期的枪战一样。

　　“没事。”安吉洛轻松地回答。

　　“我们得再靠近些！”

　　反重力悬浮战车和角斗士分别向前跃进了二十——五十——七十码的距离。他们之所以没有跳得太高，是不想让自己变成放人的枪靶。更多的蓝色生化机器人出现了，它们匆忙构筑起防御阵地，各式各样的机甲相互喷射着火焰，剧烈的冲击震撼着大地。

　　“三号、四号和五号，掩护中尉前进！”安吉洛向他们下达命令。ＡＴＡＣ部队在向前推进的战术方面经受过长时间的训练，早已驾轻就熟。

　　通讯网络突然传来一声叫喊，是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的扫射击中了路易所在的区域，烟雾从他的战车——动线号的炮塔座舱里冒了出来。路易尖叫着伸出两条手臂，然后倒了下去。

　　“路易，出什么事了？你被打中了吗’”安吉济在战术网络中大声呼喊。

　　敌人的蓝色机甲钻了出来，审视着自己的杰作，它冒险低下头观察一动不动的角斗士机甲。

　　“快回答我，路易！”

　　路易仍然没有动弹，但他却说道：“没事，我很好。”

　　就在蓝色生化机器人从隐蔽地点露面的时候，路易突然直起身，操纵动线号往后一跃，用主炮瞄准敌人，巧妙地把它击毁了。

　　“这个小丑上了我的当！”路易得意地道出真相。

　　“别再卖弄了！”安吉洛吼道，“按我说的去做！”

　　更多的生化机器人前来增援，它们损失惨重的原因是ＡＴＡＣ部队抢占了有利地形，并且在隐蔽处向它们射击。局势正向险恶的近距离交火发展。

　　“现在可以进去了，中尉。”安吉洛说道，“不过你最好快些出来。”在外星人工作区域的另一处地方，瓦尔基里号又变回了反重力悬浮战车模式，它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掩蔽物靠近了巨大的飞船船壳。黛娜掀开面甲，仔细地观察敌人的飞船。这艘飞船体积虽然庞大——它和人类最大的战斗巡洋舰不不相上下，却没有一处可以下手的地方。她试图摆脱它带来的不安，打败内心的恐惧——不知为什么，天顶星人的血统使她在新出现的敌人面前要比别人表现得更加脆弱。

　　她差点大声喊出来，他就在这儿！

　　看见红色生化机器人摆好姿态站在高处甲板的入口，她感觉到了一种震惊，在内心深处，这种体会甚至是一种期盼——个中缘由连她自己也无法解释。生化机器人的护甲是敞开着的，那位身材高大、胸膛宽阔的驾驶员正以他独特的姿势站立着，一脚踏着打开的胸甲，双眼紧闭仿佛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什么。

　　她发现自己喘不过气来，还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嗯……

　　他的眼睛睁开了，他的头摆了过来，最终正视着她，她再一次感觉到了他的脑波语言，嗯……

　　一种最基本的认同——对黛娜来说，那是一种极其高深的形式——使黛娜和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得以实现沟通。这一次，他屏蔽了自己的某些想法不让她知道：“这个人不是普通的原始人！她具有生前文化的特性！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她具有它所赐予的力量！”

　　他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她，把手举到眉际后用力一挥，做了个和敬礼有几分类似的动作表示认同。她的脑中响起颤动着的金属嗓音，“现在你该知道，原始人，我就是佐尔·普利姆，洛波特统治者的军事统领！”

　　黛娜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再次合上了自己的面甲。她抬起头望着他，他也站着低头回望，两个人都没有动。

　　一发炮弹毫无征兆地从边上打来，那是从生化机器人的反重力悬浮平台上发射的，但明显偏离了目标。炮弹打破了这道魔咒，黛娜迅速打动起来，确保自己没有处于任何人的炮火延伸线上。等她再次抬头观察的时候，红色生化机器人已经高举着武器，像只下山的猛虎一样冲了下来。

　　“这一次你可打不着我了！”黛娜躲了过去，又把反重力悬浮战车变换成角斗士模式，发射出冰雹般猛烈的炮火。红色生化机器人在半空中避了开来，落在不远的地方并当即还击。两具机甲一边射击一边躲避，并且不断转移位置。

　　敌人的炮弹在角斗士身上打出连成一线的一个弹孔，但黛娜也击了她的目标。她没有打断红色生化机器人的右臂，却击中了一个更加关键的明白日标——那支铁饼状手持武器，打得它脱手而出。

　　没有了这个铁制的大个儿溜溜球，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但外星人却像一个睡醒了的恶魔，猛地击出一拳，打得角斗士仰面朗天，在推进器的作用下，角斗士悬浮到了半空。

　　红色的怪兽要拿自己的躯体当作武器撞击击角斗士机甲，可黛娜却在生死悬于一线的刹那躲了过去。她的角斗士高高跃起，把全身的重量砸在红包生化机器人的朐膀和头部，这令人惊愕的一击打得弹红色的机甲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

　　黛娜漂亮地着了地，掉转主炮开了火，但红色生化机器人已经起身，以惊人的速度和敏捷又一次跳到了半空。他落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出人意料地朝炮塔附近来了一拳，打得角斗士跪倒在地，

　　外星人的金属手指往下一摁，压在角斗士的装甲模块上。红色生化机甲的力量大得惊人，他要把角斗士活生生地撕开。黛娜的主炮已经转不过来了，但她立刻将辅助武器——四联装的速射火炮对着他光滑的面甲扫射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她并未在这一回合的争斗中乱了阵脚，要对付ＡＴＡＣ部队，入侵者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现在我找到你的弱点了！她抬起角斗士粗壮有力的腿顶着敌人机甲的躯干猛地一踹，同时还开启了推进器。这一下，她不但把自己挣脱出来了，还差点让红色生化机甲栽倒在地。“这只不过是逗你玩的！”她把自己的机甲变换到铁甲金刚模式。

　　她刚一着陆，地面就震动起来，她立即摆出了防卫的架势。“好吧，红色大块头！现在我们决一死战吧！”

　　红色生化机器人主动应战，他在半空中迅猛地扭住黛娜，以至于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绊到后头，撞在了外星人飞船的侧甲板上。在飞船内部，剧烈的冲撞声和震撼惊动了鲍伊，他摇了摇头，睁开了眼睛。过了好几秒钟，他才想起自己身处方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格栅上放出的电量并没有取走他的性命，而且他也不是直接摔在甲板上。他躺在一个好几码高——如巨石般耸立的箱子上头，被电流击中的时候他正站在这个地方。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发现没有骨折，这时飞船又开始震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嘿，如果你要起锚，我可要赶快离开了！”在飞船另一面，红色生化机器人正挥舞着巨拳，黛娜赶忙蹲下(禁止)子，他没有打中。生化机器人不可思议的力量（这里肯定还有其他能量的成分在内，黛娜确信那是红色机甲驾驶员自身的内在力量）竟然使猩红色的拳头击穿了外星人飞船的外壳。

　　黛娜立刻反击，她抬起铁甲金刚的巨腿，踹得生化机器人四脚朝天。就在她跳起来两脚着地的时候，外部拾音器收到了一个人类的声音：“咦，嗨，中尉！”

　　不知为什么，黛娜并不感到惊讶，尽管对找到鲍伊并没太大希望，而且又是在一个如此离奇的环境中，但有种东西恰好和涌遍她全身的某种感觉相吻合。这种怪异的感觉——是一种不知名的力量在起作用——正在她的体内滋生。

　　“你再等我一会儿，鲍伊。”她掉过头再次面对自己的对手。

　　“别紧张，黛娜。替我揍他几拳！”

　　生化机器人也站了起来，现在他正朝着她猛扑，就像一颗坠落的小行星或是一辆失控了的货运火车。黛娜就地一滚，平躺在地上躲过了被敌人践踏的危险。她站越来，决定结束这场博斗救出鲍伊，不管这个代价有多大。

　　从观测窗往外看，这一仗打得还算公平，因此她毫无歉疚地抽出了刚才还是反重力悬浮战车主炮的战斗步枪。看来，生化机器人还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她在后头开了枪，第一发炮弹炸开了他的面甲。

　　红色生化机器人向后栽倒，朝洛波特统治者的指挥舰方向瘫倒在地面上，机甲内部的球形炮塔冒着黑烟，熔化的部件和卷翘的装甲全部暴露无遗。驾驶员昏昏沉沉地躺在当中，他的表情和身体的姿势显示出他不是失去了知觉就是已经死亡。生化机器人的膝盖还在颤抖，猩红色的哥利亚巨人像一座大厦一样倾倒下来。

　　鲍伊就站在红色生化机器人的那一拳打出的破口处。“这个口太窄了，中尉！”

　　黛娜端起了武器，”躲开点！”

　　随着一发炮弹的射出，出口扩大了许多，甚至宽到可以让三具机甲肩并肩从中穿过。这一炮把舱室内的空气烤得滚烫，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和呼吸。

　　他匆匆向出口奔去，同时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裂口边缘炙热的金属熔液。他奋力一跃，落在栽倒的生化机器人背部。踏上地面时，他朝黛娜笑道：“谢谢你，中尉。”

　　“别客气、不过禁闭室倒是个舒适安静的地方，看来我又得去休息一阵子了。”

　　“如果需要证人，我可以为你出庭辩护，黛娜。”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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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认为，军事力量稍显薄弱的洛波特统治者已经感知到强大的天顶星人不曾意识到的威胁。

　　然而，洛波特统治者们却将目光移到了土丘中的“鬼魂”和人类的机甲身上。要是让埋在在地球土地上的凯龙、阿卓妮娅和其他人的亡灵知道，他们会怎样嘲笑他们呢？

                                   ——艾莉丝·哈玻·阿尔戈斯少校（已退役），《支点：第二次洛波特战争解读》





　　在指挥中心，格林上校来到爱默森的跟前，“我们刚刚收到来自先头部队的军情报告，长官。报告上说，二等兵鲍伊·格兰特已经获救。”

　　审视着战事显示屏的爱默森转过身，“说得详细些。”

　　“昨天晚上，斯特林中尉动员她的小队于今天早晨实施了这次救援行动。但她的士兵目前仍然没有和敌人脱离接触，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前往增援。看来我们知道的只是第一回合的情况，敌人正在重振旗鼓，准备和我们再干一仗。”

　　爱默森朝地图上看了一眼，“他们的实力如何？”这个黛娜，他真不知道是应该嘉奖还是应该枪毙她——如果她还能活得过今天早晨的话。

　　“从所有的报告中看，大致与我们相当，长官。”罗谢尔补充道，“可以说势均力敌。”希恩·菲利普斯把面甲掀了起来，“醒醒，黛娜，快醒醒！出什么事了？”

　　“你还好吗？”安吉洛焦急地问道。

　　但她的感觉却很糟。就在一转眼以前，胜利似乎垂手可得。早晨倾斜的阳光告诉她，从发起攻击到现在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可还没等她把鲍伊举起来，外部拾音器就传来了装甲摩擦的吱吱声。

　　“我简直不敢相信！”她震惊地低下了头，“他又一次活过来了？不可能！”

　　但红色巨拳再次举起，抓住她手中的枪管——或者说炮管的末端，把它拗弯，并且一把从她手中拽了下来。这支武器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了，她丢下枪，后退两步，站在了生化机器人和鲍伊当中。

　　“快躲起来，鲍伊，小心其他的生化机器人！这个就由我来对付吧。”

　　鲍伊刚躲开，红色生化机器人又一次站了起来。虽然动作有些摇晃，但他的目标却非常明确，而且毫不拖泥带水。黛娜小心地向后退了几步，抬起铁甲金刚的手掌做好了徒手格斗准备。她决定要好好修理一下这个对手，把他头部的观测塔从机甲上拧下来，杀死或者活捉里面的驾驶员，她要拿出自己的性命跟他拼了。两具身披铠甲的巨人摔跤一样扭打起来。

　　好吧，不管你是谁！如果你能办到，那么我也行！但她却不知道，观测塔里敌方机甲驾驶员正紧闭着双眼，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甚至于他的生命。

　　突然，一阵齐射打在附近，把一大片泥土和砂石掀起老高，接着，更多的炮弹笼罩了这两个决斗者。

　　黛娜四下张望，“是谁？”

　　在她控制台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一张面孔。是诺娃·萨特瑞！

　　“中尉，我收到司令部传来的一条紧急军情。敌人正在重整旗鼓，准备发功大规模反击。另外，你的援军已经到达。”她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越来越密集的炮火打在悬岸和敌人飞船周围的高地上，蓝色生化机器人的掩体和优势火力点纷纷遭到重创，敌人机甲的碎片被炸上了半空。黛娜看见了角斗士机甲、反重力悬浮战车、常规机甲，甚至还有些老式的毁灭者和袭击者十号机甲。当然，宪兵部队的动力装甲也出现了，它们和铁甲金刚的外形非常相似，她很想知道，诺娃乘坐的是哪一架。

　　“看来我们的装甲兵到得正是时候，嗯，黛娜？”诺蛙接着说道。

　　“还是让我们来收拾残局吧，中尉。”突击部队指挥官的声音从网络中传来，“你和你的小队可以撤到后面休息了。我们——嗯？这是什么？”

　　他抬起头，只见太阳被某些东西给遮蔽了，一个巨大的物件降临在晨光中。

　　那是和城市一样巨大的飞船。它飘浮在半空中，显得结实、厚重，坚不可摧，并缓缓下降，给人以一种快要窒息的压迫感。其他几艘飞船也都突破了地球的防卫探测系统，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下方的原始种族。六艘庞大的洛波特统治者母舰从各个方向逼近，红色生化机器人站立在地上，虔诚地望着它们。

　　南十字军的士兵们面带疑虑地握紧手中的武器，把炮口准了天空。但在如此巨大的星际飞船面前，他们的举动未免显得有些渺小和可笑。

　　突然，敌人的母舰释放出了攻击艇。每一艘母舰都放出了好几艘瓶状的攻击艇，它们闪电般地向下方的目标扑去。由于缺少空中部队的掩护，加之地面可供隐蔽的避蔽物也十分有限，宪兵部队的动力装甲、铁甲金刚以及其他各式武器纷纷被敌人的扫射击中。地球的防卫者们也开火还击，他们站立在原地对空开火，男女战士们将蔑视同炙热的能量一齐发射到天空——然后英勇地死去。

　　尽管这次攻击的时间不长，但代价却相当惨重。剧烈持续的爆炸就像向前不断延伸的地毯，卷走了四周高地上的许多机甲，只有靠近敌人飞船的黛娜和她的装甲兵们相对安全一些。传统的运兵车和战车就更加不幸了，它们只能呆坐着等侍攻击艇的来临。角斗士机甲织起最强大的反击火力网，黛娜看见它们汇集起火力，把一艘攻击艇炸成了半空开花的火球。

　　她再次听到红色生化机器人发出非人类的颤音：“撤回前进指挥舰。”蓝色生化机器人像袋鼠一样跟着他纷纷跳进了飞船。

　　它们跑不了，它们的火力没有我们强，这是毋容置疑的！黛娜意识到这一点，她正要大声呼叫大伙继续追击，这时，某个区域的云团似乎被超新星般炽热的光线照射得沸腾起来。它喷涌而出，射在附近的一个土丘上——但不是埋藏着ＳＤＦ－１号的那一个。

　　随后，它就开始燃烧、爆炸。白色的气浪从土丘上方散发开来，一股冲击波席卷了上面的机甲、动力装甲、轮式机械和全身披挂的士兵。它把地球最引以为豪的战争机器像树叶一样撕得粉碎。片刻间，强大的攻击部队就只剩下一些晕厥的幸存者和伤员，许许多多的人都死去了。

　　洛波特统治者们的算盘打得很精。现在，他们对这些士兵有了相当充分的了解，他们知道史前文化矩阵目前还但安全——直到他们回过头来处理掉那几个“鬼魂”之前。

　　黛娜一直都低着头，等待剧烈的冲击波热浪退去，她抬起手想擦去面甲上的尘土，却看见敌人的先头指挥舰已经在她面前升起和母舰汇合了。在另一侧，一个直径几百码的弹坑成了洛波特统治者暴怒的见证。

　　她疲倦地摘下带翼的头盔，把它放了下来，她看见鲍伊正躲在安吉洛的特洛伊木马号上精疲力尽地向她挥手，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唯一的安慰了。

　　尽管内心丝毫不感到内疚，但黛娜却也也满怀悲痛。不管外星人想在这儿得到什么，她和其他人都会把它牢牢地守住。

　　但他们还会再来的。那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令天，那么多出也的男女士兵的死都证明了一件事情：这个星球是我们的！而且洛波特统治者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她总算知道了这个神秘的老对手的名字：佐尔。在巨大的母舰内部，洛波特统治者正在策划最新的行动方案。六艘大型母舰已经撤回到了地球同步轨道，它们谜一般保持着沉默，停留在原先的位置。

　　史前文化罩前的洛波特统治者以及各个小型史前文化罩前的科技、政治和其他三位一体小组之间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商议，在他们中间，自然少不了军事统领佑尔的克隆体。整个会议的核心是围绕着土丘上史前文化幽灵的阻挠进行的，当然，其他事件也被列入了讨论的范围。

　　这一次，挖掘土丘寻找史前文化矩阵的话题根本就没有必要赘述了，因为“鬼魂”和人类的阻碍使得这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洛波特统治者们坚持认为，这些原始人一定是通过某种方式捍卫着这些非物质的实体守护着那儿个土丘，他们的长老也持相同的意见。佐尔想发表不同的看法，但回忆起史前文化争夺战中和他搏斗的那名女性之后，他最终还是认可了他们的想法。

　　而且，出于某种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他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除了在汇报的时候草草地提到过黛娜之外，他几乎什么都没提。

　　毫无怜悯之心的洛波特统治者们弄清楚了几件事情：他们无法通过武力方式直接夺取史前文化矩阵；他们也不敢就此放舟这预星球；此外，史前文化能量的供给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生命正在快速地逝去。

　　由于自己的史前文化来源正在缩减，长老们的情绪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而且因维德人也随时可能了解到史前文化矩阵的存在，进而插手此事。

　　佐尔·普利姆是但尔的诸多克隆体中最出色的一个，他出色的军事技能、冷酷无情的性格和狂热的忠诚被他们所利用，将安排在下一阶段的行动当中。

　　一周过去了。在地球联合政府的总部，地球各路诸侯政府的军方和平民领导人在紧急会议上相聚了。他们缺乏睡眠，而且带着绝望和拼死一战的情绪。东线来的观察员的衣服和鼻孔呼出来的空气里都带着血腥味儿和硝烟的恶臭。

　　在明亮的拱形会堂里，地球联合政府的核心成员们看到几十名军人在长长的会议桌上按军阶排定了座次。正对会议桌首席的是一张单独的小桌，前面端坐着莫兰主席——地球联合政府的元首。他中等身材，头发和胡须都已经斑白，身穿镶嵌着地球联合政府标记的平民服饰。为了调和民间的自由主义理想以及军方力量的迅速扩张之间的矛盾，他耗费了大半生的精力。

　　地球联合政府总部是一座穹项式古典建筑，它具有新凡尔赛或德国建筑的风格。建筑内部装饰华丽，除了一排排的大理石柱外，还有整列铁塔般的宪兵动力装甲岗哨。可是今天，地球的统治者当中没有一个感到自豪和安宁。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着一股甚至比自己还要强大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并为此而烦恼。

　　莫兰环视一周后，开口说道：“先生们，你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听到过这个消息。敌人的军事指挥官——佐尔，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已经结束了单方面停火。今天，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八点，他和他的攻击艇以及生化机器人部队袭击并摧毁了一座位于三号地区的训练基地。事实上，它们扫平了那片地区所有的建筑，并杀害了所有的生灵。”

　　在场的官员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交换着不安的目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袭击者的动作又快又狠，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击。

　　“我们已经对平民采取了保密措施不让消息泄漏出去，但还是传开了。”莫兰接着说道，“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恐慌所带来的后果！现在，我要知道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伦纳德指挥官，地球怎么会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攻击？”

　　地球武装力量最高职衔的官员——伦纳德最高指挥官，是个脑袋和眉毛剃得精光、虎背熊腰的人。他站了起来。

　　他像是被一群猎犬追赶似的，瞪着莫兰和其他人大声喊道：“先生们，我很希望能够向你们解释他们是如何压制和绕过我们的监控系统的，但我不能。我们惟一可以预见的反应就是立刻回击，而且要狠狠地打！我们以前曾把他们赶走过，现在我们依然能够做到，直到他们不再侵犯地球。”他挥舞着巨大的拳头，这是他惯用的手势。

　　可在内心深处，他却感到了苦涩的挫败感，而詹德——这个影子一般的人曾秘密地找过他，还故作神秘为他作了些指导——然后就踪迹全无了。难道这是詹德给我设下的圈套？伦纳德思忖道。但这个人是朗博士留在地球的传人，他承袭了洛波特技术和史前文化的精髓。神秘兮兮、鬼鬼祟祟的詹德曾经发誓说他站在伦纳德这一边，因此，伦纳德最后决定听从詹德本人和他的参谋班子对局势的一面之辞。

　　莫兰把目光投向爱默森，“那么首席参谋长对此有何高见？”

　　爱默森一边想，一边缓缓起立。他不想和自己的上级发生冲撞，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但既然被点了名，他就得照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当然，爱默森认为，伦纳德将洛波特统治者和“曾经被赶走”的那一拨敌人作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二者毫不相干。

　　“坦白地说，先生。”爱默森说道，“我们对佐尔的克隆体和洛波特统治者真正实力的了解近平一无所知。在掌握这些情况之前，我不主张展开任何拿我们的人员、战舰和机甲冒险的军事行动。”

　　伦纳德刚要坐下，闻声又气得拍案而起，“该死的，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讨论整个星球的命运，我们不能让敌人一片又一片地把所有的区域夷平！”

　　爱默森严肃地点点头，“这我知道。但现在轻率行动等于是派我们的飞行员送死，而且不会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到头来我们什么好处也得不到。”

　　伦纳德冷笑道：“我不同意你的话！你这是在诋毁我军的勇气和能力！”不等爱默森分辩，伦纳德转过身对莫兰说，“这些男女勇士都有过和敌人作战的经验，他们非常出色！如果让他们投入进攻，就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使命！”

　　爰默森刚要开口，莫兰就表态了，他不得不把话咽回肚子里。

　　“很好，伦纳德指挥官。准备进攻吧。”

　　真是愚蠢！他曾发过誓要服从上级命令，不过，尽管他已准备着手执行命令，但却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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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个单位的推断，洛波特统治者之间的战争必须尽可能地采用进攻手段，这冲战术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范围（尤其应该突出反重力悬浮战车小队的作用），而且肯定会取得最好的效果。

                                     ——摘自史前文化特种观察与运作军事管制总部负责人拉兹洛·詹德致伦纳德最高指挥官的信





　　黛娜带领第十五小队乘坐反重力悬浮摩托进入了市中心。她觉得，尽管整个地球都变成了战争的前沿，可现在的纪念城给人的感觉仍然不像个战区。

　　交通十分繁忙，商店、街道、夜总会和剧院全都灯火通明。街灯、红绿灯，霓虹灯——甚至公园里的喷泉都放出色彩夺目的光。为什么不呢？她想道，依靠灯火管制向洛波特统治者隐藏重要目标的做法根本行不通。

　　把人全部关进室内同样也没没有什么好处，第三区就有足够的掩体可供使用，可祸端一起，它们却根本没派上任何用场。如果民防部门在这个时候搞特殊限制，那反而会导致社会恐慌。

第十五小队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防止出现恐慌。他们虽然正在值勤，但却没有携带武器，看上去反倒像是夜晚外出巡游。地球联合政府试图压制住关于第三区出现惨剧的传闻，但消息还是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夜晚，和众多顺着人群四处走动的南十字军士兵一样，ＡＴＡＣ部队也在街头巡查是否有人疯狂地冲到街角，宣扬世界末日的到来。

　　嗬，跑了二十英里，一路都在塞车，希恩·菲利普斯想道。他摘下护目镜，整了整身上的制服，这时，第十五小队的成员已经把他们的反重力悬浮摩托并排停靠在一条繁忙的街道边上。行人们不是手挽着手在街上闲逛，就是浏览着橱窗里的商品，当中还有不少女孩。“嗨，伙计们，看来这可是对你们的一次考验。”他说道，结果却招来其他几个人的一阵坏笑。

　　“嗯哼。”黛娜站起来面对着他们，“好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巡逻。”她严厉地看着他们，然后眨了眨眼，“别去干我不希望看到的傻事，嗯？”

　　“是，长官。”希恩笑着说道。

　　“好的，我就从这个舞厅开始巡逻。”有人自告奋勇。

　　“我上那里的酒吧开始好了。”另一个人傻笑着添了一句。

　　“你干脆也在那儿结束得了。”第一个人反唇相讥。

　　片刻之后，他们就分散开来，准备前往整个区域进行“巡查”，只有安吉洛发出一声厌恶的闷哼，没有挪地方。工作是工作，休闲是休闲，两者怎么能互相混杂！

　　“安吉，我怎么觉得你倒更愿意留在这儿看守这群铁马？”黛娜甜甜地问道。

　　他两手抱胸，把脚搁在摩托车的把手上，“我想是因为你会猜心术。”

　　这句话却勾起了她的心思，佐尔的脸孔又浮现在她面前。

　　也许我真的会。但她很快恢复了理性，告诉手下的装甲兵：“好，分头行动。”

　　他们发出一阵心领神会的大笑。

　　“白痴。”安吉洛哼了一声。

　　难道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漂亮姑娘都傍在平民的臂弯里吗？希恩独自走着，心里这么想道。这时，他看到一个女孩正站在一家流行服饰商店的橱窗外面，望着里面的一件外套。她的身材娇小玲珑，棕色的头发垂到腰际，黄色的便裤衬托出美好的曲线。

　　希恩赶忙整了整制服朝她走去，心想：小姐，今晚你的运气可真不错！

　　“看来你很喜欢这件衣服，”他说，“我欣赏你的品味。”事实上，他几乎都没有看它一眼。

　　她惊讶地转过身，“什么？”她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笑了，脸上露出了酒窝，“那你打算为我买下来吗，嗯？”

　　看来还不止是喜欢而已。他猜这件衣服的确不错。深红色的刺绣料子，配上白色的绒毛镶边，“啊，看来我都要被你说服了——喝！”当他看到价格标签的时候猛然想起自己现在只是一个被降了级的三等兵，他的脸一下子白了——呀！那可比我一年的薪水还要多！

　　“不过再仔细想想，红色和你的皮肤并不相称。”他临时换了套说辞，“你瞧，为什么我们不去找个地方喝点东西，你说对吗？”他眨眨眼睛。

　　她做了个鬼脸，把他轻轻搁住肩头的手推开，“下次吧，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不等说完她就走了。

　　“当然，什么时候都行！”他在后面喊道。也许我显得不够真诚？嗨，这是她的损失。在两个街区之外的地方，黛娜正看着另外一家流行服饰店里的橱窗，她在想哪一件晚礼服更适合她。这时，一只手落在了她的肩膀上，她转过身想给这个好色之徒点颜色瞧瞧，让他看看反重力悬浮战车指挥官学过的徒手格斗技能到底有多强。

　　可她面对的却是安吉洛·但丁那张洋洋得意的脸。“现在该召集人手了，”他说道，“我们刚刚收到立刻返回基地的呼叫。看来又有大事发生了。”第十五小队被召回之后就处于戒备待命状态，他们操控着反重力悬浮战车等待出击命令，但这一次亮相的机会又留给了ＴＡＳＣ部队和太空部队。

　　福克基地已经匆忙地完成了重建工作。三号区域遭到袭击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晨曦下，已有六架太空穿梭机处于直立状态准备发射升空。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人们纷纷奔向掩体和观察岗哨。

　　太空穿梭机升空了，这是计划排定的第一波攻击部队。在基地的另外一侧，黑狮小队和其他变形战斗机单位正在待命，他们属于第二波攻击部队。当太空穿梭机全部升空并且清场完毕，ＶＴ战斗机才得以通行。在玛丽·克里斯托的带领下，战斗机雷呜般地冲出跑道，朝洛波特统治者飞去。伦纳德走进指挥中心，找到了正弯着腰在明亮的显示屏前忙个不停的爱默森。伦纳德已经恢复了冷静，更为重要的是，爱默森是他最得力的部下。说句公道话，这些年来，伦纳德积累的声望当中有不少是爱默森的功劳。

　　伦纳德把宽厚的手掌搭在爱默森肩部武装带向外伸展的部位，“相信我，爱默森，这是惟一的办法。”

　　爱默森朝他端详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答道：“但愿你是对的。”ＶＴ战斗机群冲在了前头，它们朝惟一的目标——敌人的旗舰发射出密集的导弹群。但导弹还没有碰上旗舰就变成了鬼火一般巨大沸腾的光球，一头撞毁在不停跳动着的屏障上，这种巨型六角形屏障完全由光线构成，就像一朵朵雪花。

　　雪花状的屏障漂移到各个位置，拦截来袭的导掸，地球军队发射的武器对它们根本不起作用。其他母舰仍然没有动静，他们静观战局的变化，但飞船上的灯光却闪个不停。

　　越来越多的能量雪花屏障他向外涌动，最终把母舰完全防护起来。ＶＴ战斗机群掉头继续尝试攻击，但这一次，飞船上发射的炮火却划过了空旷的太空。在对敌人母舰进行的第一次密集攻击中，仅在几十秒内就损失了四十多架战斗机。还有一些ＶＴ战斗机仍在继续发动攻击，他们抱着一线希望想穿过六角形屏障的底部击中敌舰。

　　但他们却径直飞进了杀人机器。“第二和第八攻击机群已经和敌人脱离接触”单调的合成语音从指挥中心的情报计算机中传了出来，“第三、第四和第七攻击机群汇报遭受了严重损失。其他机群没有报送反馈信息，可以断定他们已被全部消灭。”

　　伦纳德怒气冲冲地把头转向爱默森，但指挥中心的人都看见他在恐惧地颤抖。“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头上？”

　　爱默森继续观察情况，决定对此不于理睬。“到现和为止，我们还没在敌人的飞船上留下个凹痕。”他告诉罗谢尔，“敌人有反击的迹象吗？”

　　“现在还没有，长官。它们纹丝不动。”

　　爱默森叫下属汇报最新的损失情况。计算机很快就把骇人的数据打印了出来：整支攻击部队损失了四分之三的力量，而这不过是在几分钟之内造成的。

　　“这些男人和女人全部牺牲了。”爱默森看着那份清单哺喃低语。

　　“真是——真是一场灾难。”伦纳德犹豫不决地说。他转过身，步履蹒跚地向大门走去。

　　爱默森甚至懒得请示伦纳德的准许就发出了命令：“停止攻击，！所有作战单位立刻脱离接触，返回基地。”然后，他转过身瞪着伦纳德的后背，目送最高指挥官离开了现场。离指挥中心不远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军工设施内部，地球联合政府最重要的洛波特技术研究实验室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不过，这场战斗正缓慢地朝对人类有利的方向发展。

　　迈尔斯·柯克兰和他的同事山姆逊·贝齐是对洛波特技术最为狂热的两名学者，他们曾受教于艾米尔·朗博士，后来又得到了拉兹洛·詹德博士的指导。现在，他们正凝视着一具躺倒在工作台上的蓝色生化机器人的残骸，就像是世界上体型最巨大的尸体在静候最出色的解剖师下手。

　　它的内部器官被一一打开，并接上了实验室里所有的监控仪器。它就像一座大杂院，里面长满了传感器、光学照相连线、监控回路和计算机通道。

　　面容清瘦、长着浓密红色头发的柯克兰说：“我已经激活了紫外线扫描器，山姆。”

　　贝齐的个头要小一些，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还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他正惊讶地对眼前的景像大呼小叫，并放下手头的事情，退后几步，以便看个仔细。

　　仪器顺着生化机器人的头顶一直照射到脚趾，把它完整地扫描了一遍，并联的读取器和分析计算机则对机甲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彻底的查验。

　　两个人跑到计算机显示屏跟前，看看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数据库和南十字军到目前为止在战斗中遭遇到的所有敌人机甲的记录同概略图信息相连接。两个人看着闪烁的信息和图表，光线从贝齐的眼镜上反射出来。

　　“受损情况如何？”柯克兰问，“看能不能给我提供什么数据。”贝齐弯下腰忙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得从了这具机甲的综合内部结构分析。它有几处机械损伤，其中有一条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尽管他们尽了所有努力想把它激活，可这具机甲仍然完全没有活动的迹象，这当然不是物理原理所能解释的了。然后，他们证实了自己所寻求的答案。

　　”很明显的生命物质迹象。”贝齐平静地说

　　“所以，机甲当中曾经存在过某种生物，它不是在清理战场之前逃脱，就是已经自毁了。能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是什么东西吗？”

　　“我试试。”贝齐再次弯下腰开始他的工作。凭借速度惊人的计算机的作用，最先进的医学和遗传学程序发挥了作用。依照ＤＮＡ模板，计算机绘制出了一个人的外形。

　　“简直不敢相信。”贝齐倒吸一口气。

　　“是人类！不仅仅和我们相似，就像天顶星人一样，他们就是人类！”

　　“可是——他们来自太阳系之外！”贝齐摇摇头，“也许……他们来自亨特的ＳＤＦ－３号远征队？”

　　这次轮到柯克兰摇头了，“不会。但那些ＡＴＡＣ部队的战车手们说得倒不假，他们的确看见了在自己想像中所见到的东西。”

　　贝齐摘下眼镜，“天哪！要是詹德知道了会怎样？他一定会着魔的！”

　　黑暗中传来一声轻笑，柯克兰和贝齐转过身，这才识意到来人是谁。“你这话说得有些过头，山姆逊。应该说我会非常高兴才对。”

　　拉兹洛·詹德博士朝光亮处走了几步，那双怪异的眼睛在光照下显露出来。“我的小黛娜当然没有弄错！当然，你们的发现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史前文化通过交织运转，实现对事物的操控和塑造，年轻的博士们！相对于史前能量对事物的塑造力，它对机械的变形能力简直不值一提！”

　　他又往前走近了一些，审观着这具生化机器人。他中等身材，身着未经任何修饰的地球联合政府制服，这么多年以来，他的头发一直都是乱莲蓬的。他的眼睛似乎完全由虹膜组成，就像朗博士一样。那是在ＳＤＦ－１号初次在地球着陆时，朗登上飞船受史前文化能量触动所致。而多年以后，詹德身上才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他身上那种超凡脱俗的气息并不比洛波特统治者逊色。

　　“你们做得很好，可是现在你们得再次检验这一发现，以确保将结果送交地球联合政时之前不会出现任何差错。”

　　柯克兰听到这个声音，心中暗想詹德是怎样进入这间实验室的？他又怎么知道贝齐和我在做些什么？这几年来，他们从未见过他，也没有得到过他的音讯。可是柯克兰却不敢提出这些问题，于是他说道：“当然，詹德博士，您一定愿意和我们一起详尽地——”

　　“不！”詹德抬起一根手指做了个警告的姿势，“别把我扯进去，明白吗？很好，你们俩继续回去工作吧。”詹德转过身朝大门走去。

　　“可您什么时候——”贝齐的问语刚开了个头。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詹德说道，灯光投射在他的侧影上，“你们就会再次得到我的消息。”爱默森把下巴靠在交叉的手指上：“那么，你是说佐尔是个人类，而不是一个微缩化了的天顶星人？”

　　贝齐和柯克兰点点头。

　　“那么，黛娜和鲍伊叙述的情况就是正确的，”爱默森看着天空轻声观道，“我们在和自己的同类作战。就像兄弟在自相残杀。”

　　这时，罗谢尔把最终的战损报告交给了爱默森。

　　八十五架ＶＴ战斗机被击毁，七架受损严重已经无法维修；五架太空穿梭机被击毁，一架受损严重无法维修。两百零七名飞行员和太空船乘员死亡，另有二十名地勤人员和两百名以上的平民死亡，后两类情况是由飞船坠毁所引起的。在行动中，共有八十七人失踪，下落不明，预计他们飘浮在太空，生死未卜。第十五小队的战备室第一次没有了欢声笑语。

　　“开战以来最惨痛的败仗。”鲍伊一把扯下(禁止)上的护甲，他对能够穿回普通制服感到很满意。

　　“而且我们的对手只有一艘飞船。”希恩提醒他。

　　“我告诉过你，如果他们没有被召回，ＶＴ战斗机一定能够突破敌人的防线。”安吉洛一口咬定，“在这次解放行动中，好好看看我们对外星——那些异族人都做了些什么。”

　　黛娜没有任何反应。他没有使用“外星人”这个词，但她注意到，在第十五小队里，今天也没有任何人用它来指代敌人。这件事情使她深受感动，他们刻意不使用这个字眼以表示对她的支持——她审慎地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不曾有过的亲人。

　　路易把目光从便携式电脑的计算结果中抬了起来。“那我可要告诉你，安吉，根据那艘飞船的设计，要想对它发动正面攻击是完全不可能的。”

　　希恩得意地笑了，“我倒忘了一件事：我们的教授可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

　　路易忍住了，他对这种嘲弄已经习以为常。尽管他的聪慧和创造性以及高深的编程水平能够达到所有技术学校的要求，但他还是选择了ＡＴＡＣ部队。他喜欢做个冲在战斗最前线的小卒，他所从事的器械维修。计算机解密和装备改进工作都不是在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眼高手低的家伙的参与下完成的。他对独立进行研究很有信心，这样反而能得到更大的自由，而且可以超越那些完成学业后才开始研究的人。

　　黛娜接过他的话头，“但是佐尔的战舰一定存在它的弱点。”

　　路易把护目镜后的眼睛移到她的身上，点了点头，“说得不错。首先，我认为佐尔的飞船不是由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引擎驱动的。”

　　“嗯？”黛娜问道，“那它又靠什么推进呢？”

　　“它可以通过太空跃迁的方式在星系中移动，就像ＳＤＦ号和天顶星人的飞船一样。”路易解释说，“至于短距离内的移动，它可以通过局部空间跃迁进程来实现，诸如某种扭曲的作用力，就像用手指把葡萄籽挤压出来一样。”

　　黛娜想起路易过去讲过的某些理论和行话。“那么，如果打破这种超平衡关系，就能使这艘飞船处于不稳定状态”

　　希恩学着她若有所思的腔调问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她凑到跟前白了他一眼，“基本的军事策略，”她直起身，走了几步，转过来面向大家，“来吧，路易，我们有活干了！”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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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必须跟随ＳＤＦ－３号远怔队离去，而你却得留下来，其间的缘由我们都很清楚。

　　但我要你始终清楚地知道，我对史前文化的感知力是在意外中获得的，而你却完全是有意为之，这种决心和目的在你身上时常表现得相当强烈。

　　将来处理人类问题的时候，我奉劝你记住，要在某种程度上反其道而为之，并始终致力于史前文化的兮歧的协调和解决。请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让史前文化进一步扭曲你的思想。

　　                                     ——摘自艾来尔·朗致友人拉兹洛的信





　　当黛娜拖着路易出现在洛波特技术研究所里的时候，她对柯克兰和贝齐两位博士初次看到她的那种吃惊神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她并没有在意，学者们总是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除此之外，路易的想法很快就把他们吸引住了。紧接着就是，路易在博士们的注视下坐在贝齐的主计算机终端前，调出了图表、方程式以及计算机生成的图形以验证他的分析结果。“我承认这只是一个理论，”他说道，这时，计算机用网格线绘制出了佐尔飞船的各个部分，“可毕竟所有的扫描结果都显示，飞船并不存在一个动力中心，我说的对吗？”

　　柯克兰点点头，他盯着屏幕，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了他的下嘴唇。路易接着说道：“可是，嗯，我通过智能计算机发现了一个生化磁场感应网络。”

　　计算机显示出一个用霓虹色标记出来的像高速公路系统或是血液循环系统般相互缠绕的网络。“它看上去像是某种永久性的生化磁场回路。史前文化量子同时相互吸引和排斥，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把它解释成类似太阳内部发生的聚变反应，磁场引力聚变反应相互作用，最终就形成了某种平衡机制。”

　　黛娜想插句话，可这三个人却用技术名词说个不停。

　　贝齐侧过脑袋偷偷瞧了她一眼，在这么多天才（怪才）当中，黛娜是怎样找到路易·尼科尔斯这个未经雕琢的宝石的呢？当然，这件事也是对“巧合”的又一次挑战，贝齐不由得开始重新认识史前文化，并对它影响事件的能力感到敬畏。

　　“看来要对这两种强大的力量施加影响。”路易说。

　　“我们可以通过定向联结的方式来实现！”柯克兰心领神会、笑得嘴巴一直咧到了耳根。

　　黛娜试着听明白了一些和这些怪异术语相关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破坏了你们所说的这种平衡，我们就能够把整艘飞船打得七荤八素，对吗？”

　　这种粗俗的说法使他们皱起了眉头，可路易却耸了耸肩，“是的，起码从理论上说是这样。”

　　她用手臂勾住柯克兰和贝齐的脖子：“那你们只要找到它的弱点，我们就能够打败他们了！”

　　柯克兰打了个马虎眼：“我认为参谋长不会派你们执行这项任务，中尉。起码你的履历不符合要求。”

　　但他心里却很奇怪詹德怎么会如此放纵这个姑娘——他一点都不害怕外星人一枪打掉她满头金发的漂亮小脑袋。要知道，她正是詹德整个工作和计划的核心。

　　啊，可这正是事情的症结所在，不是吗？他似乎听到了詹德的说教。史前文化能够塑造事件，而试图干涉或者阻碍它的人必将使自己身处险地。

　　作为诸多事件的见证人，詹德甚至伟大的朗博士，很早就在研究史前文化的深层次秘密（它已经随着佐尔本体的死亡消失了）时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也曾希望自己能够达到新的高度，得以操控这最伟大的力量。

　　黛娜却高兴地说：“噢，这我可不敢苟同。第十五小队正是承担这项任务的惟一选择！”让鲍伊帮她到爰默森跟前说情以便让第十五小队拿到这个任务，这跟让骡子穿上高跟鞋没有什么分别。但当他看到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都争先恐后投身这项任务时，他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爱默森的办公室里，将军正在研究着那份数据，黛娜、鲍伊和路易都屏住了呼吸。

　　“长官，我们终于有了可以痛击洛波特统治者的武器。”鲍伊鼓足勇气说。

　　爱默森把椅子向后挪了挪，“这是个愚蠢的计划，毫无成功的可能性。而且我们没有多余的飞行员和ＶＴ战斗机了。”

　　黛娜睁大眼睛，“谁说过要使用变形战斗机了？我认为这只是一项普通任务，反重力悬浮战车就足够应付了，将军。”

　　爱默森低低哼哼了一下，他真希望能回到过去好好揍他们的屁股，然后不给吃晚饭就逼他们睡觉，当年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

　　可那是在他们宣誓成为军人之前，也是在洛波特统治者降临地球，用铁蹄把世界碾磨成碎石之前。“你们认为自己能行？”

　　她抬起目光，缓慢而又坚决地点点头，“是的，长官。”

　　爱默森站了起来，“祝你们马到成功。”战斗机再一次起飞，但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十二分的戒心，大老远就开始射击，他们根本不计较炮火的精确度，只要不被敌人打中就行，不断脉动的炽热的六角形网状屏障又出现了，多像流动着能量的雪花啊，黛娜想。

　　雪花状屏障像平时那样开始移动，为火力重点攻击区域提供了固若金汤的防护，但其他地方的防护就不那么严密了。情报分析部门根据第一次攻击的情况发现了这个弱点，现在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驾驶太空穿梭机执行任务的是个冷静的小伙子。敌舰的炮火射偏了，擦中了他的机身，他连忙说：“不过是皮外伤，伙计们。我们进去。”

　　他把飞船竖了起来，从两座螺旋状金字塔般的巨型建筑中穿过，进入了甲板下部的一条沟渠。他很清楚降低速度适于战斗机在战斗中改变飞行姿态，却不能帮助战斗机躲避敌人的防空炮火。他耸耸肩继续向前飞。“我钻过去了。”他告诉机降舱里的ＡＴＡＣ部队成员，就像告诉他们邮件已经寄达一样平常。

　　“离开这个长柄锅，”黛娜听到希恩冲着头盔里的麦克风嘀咕着。接着，飞行员下令打开机降舱，然后，他们就看见了敌人母舰上飞速掠过的表面物体和上部船壳。

　　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引擎已经开始运转。ＡＴＡＣ部队按照部署，呼啸着挨个儿降落在敌舰的船壳上。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冲在前头的黛娜问道。她真想立刻把所有的东西都看穿看透。她望着防空炮台和其他令人憎恶又稀奇古怪的东西，四处寻找她的目标，她要看看这一仗该怎么打，同时还要确保瓦尔基里号运作正常。

　　后方不远处的安吉洛向她汇报：“收到，所有人都已就位，中尉。”

　　按照事先的安排，孤军深入的ＡＴＡＣ小队跟在队长的后面排成一条直线。“好了，小伙子们，像训练中那样，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

　　他们行动起来，这就是斯特林的风格——干脆利落。他们要顺着黛娜的定位程序刺破船壳，使生化磁场网络露出地表。然后，他们就可以击中火力，破坏能量高速传输系统，让敌人的母舰两眼发黑，什么都看不到。

　　行动可谓万无一失，除非发生意外。鲍伊唱起了南十字军的军歌：《这正是ＳＣＡ新的一天》．

　　他们待在沟渠中寻求掩护，在麻烦找上门之前，他们十分幸运地享受了十来秒钟的寂静，这可真出乎意料。

　　“啊噢，有人来陪我们了。”希恩告诉大伙。四具生化机器人跳进沟渠，离得远远的，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黛娜发现自己正屏住呼吸留意着它们身上的颜色。

　　嗯，如果是红色生化机器人挡我的道，那他就噩运临头了。她用了个难听甚至有些下流的字眼咒骂这群生化机器人。“别理它们！我们的目标是磁场网络系统！紧紧跟着我！”

　　黛娜开启应急推进器，其他人也跟了上来，她避开敌人机甲的射束，不等敌人瞄准就冲到了它们跟前。她甚至懒得开火，直接就用坚实沉重的战车把它们撞飞。全是蓝色生化机器人。第十五小队像一群狼人①跟着她朝目标奔去。

　　【①欧洲神话中具有半狼半人特性的一种生物。】“太空穿梭机钻到了他们的防护罩底下，”罗谢尔告诉爱默森，“我们探测到敌人船体外部有开火的迹象，长官。”

　　爱默森把脑袋向前一倾听表示听到了。但眼睛睛却没有离开显示屏。生化机器人从两侧和后方靠近，但它们都没有搭乘反重力悬浮平台，因此只能徒步追击。装桑顿甲兵听到了希恩的警告，却来不及躲闪，一道毁灭的光束从生化机器人交合着的手部射出，击中了反重力悬浮战车左后裙板装甲防护下的驾驶舱。

　　“我被击中了，中尉。”桑顿拖长了语调，一向试着恢复对受损机体的控制。可是战车的速度却下降得太快，两具生化机器人追了上来，把死亡强加给了这具机甲，将它分解成一个四散迸发的火球。

　　“路易，铁甲金刚模式！”黛娜喊道。

　　生化机器人在自家门口作战，享尽地利之便；但ＡＴＡＣ部队不仅速度上更胜一筹，他们的战士还满怀激情，都抱着背水一战的信念。黛娜和路易立刻进行机体变形，成为手持武器喷吐火焰的铁甲骑士。这一次他们准备使用主炮，这种角角斗士机甲的重型火炮通常存放在铁甲金刚的右臂位置，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投入使用。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地展开着。

　　他们击中了冲在前面的第一具生化机器人，接着又击毁了驻足射击的第二具和第三具，第四具生化机器人正要夺路而逃却被一个堤坝状的建筑拦住了去路，结果也丧了命。

　　“下次你的运气就不会这么好了。”眼看最后—具生化机器人逃脱了，黛娜说道，却不料这具机器人掉进了一条多用途凹槽。它的爆炸引发了另一起更大规模的爆炸，这道噼啪作响的史前文化凹槽成了古时候的黑色火药导火索。

　　火又顺着凹槽一直蔓延下去。在它后面燃起了一道火帘，而火苗蔓延的速度就像反重力悬浮战车一样快，黛娜感觉大气都不敢出。这道飞速燃烧的超级导火索烧到了船壳上一个低矮的碉堡状建筑，火焰立刻就像罗马城中欢庆的焰火那样蹿了起来。

　　“路易，我们找到它了？”

　　戴着头盔的路易就像一只虫子，可他却躲在下面直乐。

　　“是的，长官！我们找到了生化磁场网络！”

　　“那我们就把它消灭掉！”有十多架铁甲金刚掩护和垫后，黛娜熟练地前行，就像一名经验丰富的步兵团的老兵，要不就是那种ＳＷＡＴ特警队员。他们用反重力悬浮战车所有的武器发射出令人惊叹的能量，生化机器人却不适应这般密集的火力，它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完全落在了下风。

　　一个生化机器人差点打中了黛娜，但她一个踉跄躲了开来，安吉洛跟上来把它打倒，这具机甲就像一尊高大的铁塔倒在船壳上，还翻了个跟头。

　　黛娜把铁甲金刚的头部伸到一根杆状物的边缘——那个地方是他们打破一个碉堡状建筑后露出来的。这根轴(禁止)地下很深的地方，一眼都望不到底。

　　“你找到它了。长官。”路易也看到了“这下面就是保特能量平衡的处理区域。如果炸毁下面这个交汇区域的设备，我们就能让这一整艘该死的破船陷入不稳定状态。”

　　黛娜站直了身子，“我们动手吧！”她仔细研究了路易发送给她的图表，把为完成这次任务带来的重型导弹装填好。所有的人都有一发——也只有一发——但黛娜希望这一炮由她来放。

第十五小队的成员正和生化机器人展开激战，越来越多的敌人赶来增援。武器射束纵横交错，寻找着各自的目标，毁灭的光束也四处纷飞。

　　希恩喊道：“黛娜，我们在掩护你，可是生化机器人实在太多了！”

　　“坚持住！”她调整好导弹的射程，并调校到最大爆炸力的刻度。外星人的光束在她周围跳跃，路易开动他的动线号为她提供更多的火力掩护。“中尉，你真的要再快一些！”

　　“快躲开，所有的人！快跑！别等我！”她射出了导弹，看着它螺旋状的尾迹消失在一片黑暗当中。接着，她转过身依靠铁甲金刚固化在腿部的推进器将自己送上半空，脱离了顶部船壳上的重力场，她看见其他的铁甲金刚都已经跃上了半空。就在她离开飞船表面的时候，仪表探测到了导弹直接命中的信号。

　　生化机器人试图击落正在跃升的铁甲金刚，这时，白色的烟柱和爆炸的碎片从杆状物中冒了出来，就像撒旦的火炮正在射击一般。铁甲金刚已经加速远离，而位于杆状物附近的生化机器人已经看清这是个多么可怕和令人震惊的重创。

　　释放的能量在杆状物附近爆炸，随着能量的火力喷发得越来越强劲，十多具生化机器人就像飓风中的树叶被欣到了九霄云外，它们熔化成金属，被那股巨大的力量肢解，直至拧成无法辨认的形状。

　　“看来你那套理论还真起了怍用，路易。”希恩心悦诚服地说。他和大伙想的一样：这次爆炸的规模远远超出了预计，如果刚才大伙还待在附近，只消几秒钟的工夫，整个第十五小队就会成为历史名词。

　　当太空穿梭机进入他们视野显示在无线电矢量仪表上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用低俗的语言给太空部队戴高帽。

　　黛娜瞧了瞧任务倒计时显示器，这才吃惊地发现，整个任务前后只持续了几分钟。

　　“运输船，我们看见你了，准备接收我们登舰。”她暂时收起了沾沾自喜的情绪。

　　就在ＡＴＡＣ部队登上太空穿梭机的时候，黛娜和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太空部队的船员以及ＴＡＳＣ部队的飞行员都看见敌人的母舰引发了第二次爆炸，它把飞船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爆炸引发的巨大火焰已经无法控制。泄漏的空气演变成高热原子核反应的大火。在爆炸推动力的作用下，巨兽般的飞船摇晃着，在原先的轨道上摇摇欲坠。

　　黛娜从太空穿梭机舰桥上的一个透明观测口向外望去，极度的满足感掩盖住了她自身的恐惧和自我怀疑。

　　可是，这种满足的情绪即刻便消散了，因为她想到自已有可能还得招募新的机甲和人员，并且还要训练他们。他们很快又会需要第十五小队出场，这是毋容质疑的。

　　因为此刻，母舰被一种力量控制着，正缓慢地向地球坠去。“它被击伤了！”爱默森看着传送图像惊呼。

　　“只是外围受损而已，长官。”泰斯尔看了看另外一个显示屏上的内容，补充道。

　　“真不敢相信，”罗谢尔平静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转身下达命令，“快速反应部队，即刻待命准备马上进行部署！”

　　“一旦确定佐尔飞船的着陆地点，就把它封锁越来，层层包围设立起防线。”爱默森冷静地指导，“空中、地面和地下监听设备——把所有能用的全都用上！”

　　“是，长官！”

　　爱默森望着倾斜的母舰，这只受伤的恐龙正无助地想要抗拒坠落的命运。它比一座城市还要大，最终坠落在纪念域上方的一座小山丘上。爱默森怀疑这是敌人经过计算选定的地点，他开始排除对这个巧合的所有侥幸心理。

　　由于受到控制，母舰并未在坠落过程中受损，此外，爱默森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它就像一座庞大的金属大山，静悄悄地散发出挑战的气息。

　　很好，他想。我们接受挑战。

　　他转过身面向罗谢尔：“噢，上校。”

　　“长官，有什么事？”

　　“告诉第十五小队暂时回去休息一下，他们该休息一下了。”






第二部 金属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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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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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克西多：这么说，上将，那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天顶星人和地球人的）遗传构成都源自一个共同的起点。

　　格罗弗上将：真是不可思议。

　　艾克西多：可不是嘛。而且，在查验数据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许多共同的特性，包括两个种族都有纵容战事发展的倾向……是的，两个种族都相当好战。

　　                         ——摘自艾克西多送往ＳＤＦ－２号最高指挥部的报告





　　曾经也有过一艘外星人的战斗堡垒坠落在地球上……

　　它的来临终结了接近十年的全球内战，而它的重生则招致了哈来吉多顿的出现①。太空堡垒已经黯淡下去，它闪亮的残骸掩埋在了地球的土丘之下，正是因为重建这艘飞船的男男女女把泥土堆在了上面，才使它成为了一座孤坟。但那些为这损失悲伤的人们所不知道的，却是这艘伟大飞船的是灵魂游离船体之外幸存了下来，而且依旧静静地侍在那里——这个实体始终隐藏在其自身激发的洛波特技术的阴影下，等待早已注定的监护人将其释放。在那一刻来到之前，它只能游荡于世间，游荡在为它择定的放逐地。

　　【①《圣经》中描连的世界末日里善恶决战的战场。】

　　这座新的堡垒——来自天堂邪恶方一的新的礼物已经宣告了这一天的来临。机体没有翻天覆地的巨变，它借由一场近距离的肉搏，将毁灭带给它的对手——用死者的血污叫开了地球的大门。这座船垒既非被遗弁，也不是在失重状态下因宿命的安排坠落于此。它只是受到少数犹豫不决的操纵者左右，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降落到了这颗星球……“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呼叫空中部队！”黛娜·斯特林冲着麦克风大声吼叫，她的声音盖过了战场上的喧嚣，“用所有的武器再次朝他们射击！压住他们，别让敌人抬头！他们除了没用脚上穿的鞋子，什么都往我们这儿打！”

　　不到二十四小时以前，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刚刚打倒了这个庞然大物。他们没有借助于导弹和射束，而是同心协力对这座堡垒的阿基里斯脚踵①——控制飞船生化磁场网络的核心反应器发起了致命一击。它从地球同步轨道坠落下来，在距离纪念城几公里远的崎岖不平的小山丘上强行着陆。

　　【①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基里斯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指代惟一致命的弱点。】

　　真巧，几乎正是同一个撞击点，黛娜对自己说道。这时，她把巨型堡垒框进了反重力悬浮战车的步枪——火炮视野范围之内。

　　铁甲金刚模式下的第十五小队正在穿越一片战区。这片区域看上去像是不断向空中喷发泉水的间歇温泉带，空气中弥漫着橙黄色的爆炸烟雾，并高高地掀起尘土和石块——这支队伍就像是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月球表面——要么就是在维苏威火山内部之间穿行。

　　在空中，ＡＴＡＣ部队的战斗机又一次呼啸而过，黑狮小队穿插其中。进入大气层，堡垒上的玻璃状绿色泪滴形火炮似乎也没有那么厉害了，至少雪花状的防护罩没有再次出现的迹象。但敌人的船壳仍然挡住了发起攻势的铁甲金刚，它似乎吸收了所有的打击力量，毫发无伤。

　　外星人的堡垒外形扁平，呈拉长的六边形，长度超过五英里，宽度大约有长度的一半。厚实的装甲船壳是黯淡的灰色，和第一次洛波特战争中天顶星人的飞船如出一辙。和那些外形凶险的怪兽型无畏战舰相比，这座堡垒的内部构造足以和繁华都市媲美。沿着船表背脊部一条长长的纵轴隆起一座长达一英里左右的上层建筑，它的尖项状外形和上世纪的房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在它的前部是一个螺旋状锥体，路易·尼科尔就戏称它为“洛波特奶嘴”。船体后部有巨大的反射推进器，其他地方则布满了武器炮位、凹槽、巨型百叶窗板、金字塔状突起和洋葱形的拱顶①，叉形塔，阶梯、桥梁、武装船坞，飞船上到处可见“昆虫肢足”一般的火炮。

　　【①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顶就是洋葱形状的。】

　　锯齿状脊部下的飞船飞行员选择纪念城作为迫降地点。数英里之外，隔着两座略高的山脊就是新麦克罗斯城的遗址和那三座人造土丘，这几个土丘提醒人们：这里就是太空堡垒最后的安息之所。

　　黛娜很想弄明白那艘ＳＤＦ－１号是否和最近的战事存在一定关系，如果这些入侵者真的就是洛波特统治者（而不是另一帮来自其他星系的掠夺者），那么他们此行是为天顶星人报仇吗？也许更糟——正如其他人提出的那样——地球正和微缩化了的天顶星人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吗？

　　作为地球人父亲和天顶星人母亲的孩子——而且是此类婚配的惟一后裔，黛娜有充足的理由反驳后一种假设。

　　部分入侵者具有人的特点、这一事实直到最近才被最高指挥部所接受。不到一个月前，黛娜曾和一名入侵者——就是所谓的生化机器人驾驶员打了个照面。鲍伊·格兰特和他的接触甚至更为接近，可黛娜却是迄今仍在和它们发生接触的人。这场战争突然有了人性化的特征，它已不再是机器对机器、反重力悬浮战车对生化机器人的厮杀。

　　但在地球联合政府的数百名领导者眼中，却并非如此。自从第一次洛波特战争结束后，平民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如果没有这场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对抗，在人类内部很可能就会产生对立。

　　黛娜听到反重力悬浮战车外部的收音器传来一阵风驰电掣般的咆哮，她抬起头，只见天上布满了新一代的阿尔法战斗机。这种机鼻短平的飞机是变形战斗机的换代产品。

　　这里到处都是浓烟、导弹尾迹以及爆炸迸发出的碎片。正如黛娜所看到的，两具ＶＴ战斗机刚飞了一个通场，就有两架外星人的攻击艇升上天空向他们追击。黛娜在空军控制网络中大声呼喊为他们提供警讯，接着又从空军前向引航频道切到自己的战术频道，是摊牌的时候了。两架蓝色生化机器人突然出现在敌人堡垒附近的巨石旁边。

　　蓝色的敌机机甲开了火，ＡＴＡＣ部队也变本加厉地予以还击，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双方都在搜寻着各自的目标，暴怒的能量弹和毁灭光束四处飞散。应黛娜的请求，一架战术空军部队的战斗轰炸机飞临，井投下了几吨常规炸弹。现在轮到ＴＡＳＣ部队出场进行下一波攻击了。

　　突然，一道蓝绿色的光线在堡垒山部闪耀，半秒钟后，一个如同浪花般汹涌的球体就把飞船覆盖起来，球体外部盘绕着蛛网状的辐射物，这个实体不断地闪耀着，放射出一道道对人体没有危害的光束。

　　但敌人却可以穿越自己的屏障进行射击，它们用飞船上的炮火击落了两架撤退中的轰炸机和两架正在进犯的ＶＴ战斗机。不管生化磁场系统受到怎样的破坏，都无法剥夺堡垒内部惊人的能量。

　　黛娜伸出手拉动模式选择控制杆。她把思维和机甲调和在一起，将拉杆扳到了“Ｇ”的位置，将铁甲金刚重新调校为角斗士模式。反重力悬浮战车现在成了一具叉开两足蹲伏的ＳＰＧ（自行火炮），一根单管火炮正指着前方。

　　附近山坡上的花岗岩层和松动的漂石起不了多少掩护作用，第十五小队小队的其他成员——路易·尼科尔斯、鲍伊·格兰特、希恩·菲利普斯和安吉洛·但丁中士都在那里——也跟着变换了模式，他们朝固定的堡垒一阵齐射。

　　“伙计们，这些家伙硬得跟钉子一样！”黛娜听到希恩在通讯网络中说道，“它连一寸地方都没挪！”

　　黛娜知道敌人不愿意挪窝。我们在为自已的家园而战，他们则是为了飞船和幸存的惟一希望而战。

　　“照这样下去，这场战斗永远也打不完，”安吉洛说道，“最好有人能想出个速战速决的主意。”大伙都知道他不是在埋怨可能受到贪生怕死罪名指控的军士、中尉或者其他什么人，当官的真该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应该在夜间时分增派至少一个反重力悬浮战车小队。

　　这时，安吉洛发现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从石块后面冲出来，朝鲍伊的“迪迪瓦迪迪”号奔去。从鲍伊机甲的姿态可以看出他心烦意乱，精神也不集中。

　　这个该死的小子，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当心，鲍伊！”

　　铁甲金刚模式的希恩已经迎了上去，他的火炮打中了敌人，蓝色生化机器人一个踉跄、迸发出炽热的光束，接着轰然倒地。

　　“清醒一下，站稳脚跟，鲍伊。”安吉洛怨声说道，“今天你这是第三次出状况了。”

　　“对不起，”鲍伊赶忙回答，“谢谢你，中士。”

　　黛娜正帮着路易·尼科尔斯和其他装甲兵把一群蓝色生化机器人赶回去，敌人正趴在地面上匍匐前进，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生化机器人做出这样的动作。

　　“这群家伙绝不会空手而归。”黛娜咬牙切齿地说着，一边忽前忽后地朝它们开火。远程摄像机沿着战场边界将整个战况送进了司令部。断断续续的嘟嘟声，（和杂乱的莫尔斯电码有几分类似）和横向的干扰条纹略微扰乱了视频传输流。尽管如此，图像还是相当清楚地向大家展示出一条信息：战术装甲部队正在被动挨打。

　　随着一股浅浅的烟雾，罗谢尔上校把他的挫败感一同呼了出去，然后把香烟掐灭在满满当当的烟灰缸里。和他共同坐在长桌边上的还有另外三名参谋军官，桌子的上首则是罗尔夫·爱默森少将。

　　“敌人没以打算投降的迹象。”过了一会儿，罗谢尔说道，“而且第十五小队很快就打疲了。”

　　“应当攻得更猛些，”鲁道尔夫上校建议，“我们还有一名后备空军中校。如果有必要，可以让他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

　　罗谢尔对此人是怎样得到现在军衔的一直感到惊讶，“我不会替你向上级转告这条建议的，根本没这个必要。我们还没有切实了解到这艘飞船的能量护盾的详细情况。如果这枚核弹没有按照我们的安排落在既定位置怎么办？那地球就完了。”

　　鲁道尔夫在他厚重的眼镜后头紧张地眨了眨眼，“我并不认为这种清况比敌人对纪念城施加的攻势更可怕。”

　　坐在鲁道尔夫对面的参谋军官巴特勒也发表了意见，“这不是世界大战，上校——起码现在不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想从我们手中得到什么。”

　　“先生们，难道还需要我来提醒你们回忆一下敌人对麦克罗斯岛发动的攻击吗？”鲁道尔夫的声音更强硬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并不算太久远的历史，对吗？如果非要有个了断，那不如现在就投降。”

　　罗谢尔点点头，燃着了另一支香烟，“我反对在这个方向将战争升级。”他说着，又吸入了一口烟气。

　　罗尔夫·爱默森静静地坐着，戴着手套的双手交叉放置在桌面上，他静静地听取手下的参谋做出的评估和建议，却几乎一言不发。如果让他做决定，他会试图和从未谋面的入侵者展开对话。不错，是外星人首先发动可攻势，但地球的武装力量却始终在推动他们延续这场战事。不幸的是，大权并不是握在他的手中，只能靠伦纳德最高指抨官来做这件事情了……但愿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他想道。

　　“决不能让他们赖在这里！”鲁道尔夫坚持己见。

　　爱默森清了清堠咙，这个声音足以制止尚未结束的个别讨论，整桌的人都静了下来。音频监控器再次将战场上的语音同步传送过来，远处的爆炸声震得玻璃窗响个不停。

　　“这场战斗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器和人力，先生们……我们要撤出目前占领的区域，因为那些地方现在根本派不上用场。我们将暂时撤回部队，直到制定出一个可行计划为止。”第十五小队接到了命令，开始停火后撤。其他作战单位的汇报显示出部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但他们的小队要幸运一些：七人阵亡，三人负伤——在二十年前这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数字，当时地球人口数要远远超过现在这一小撮坚强的幸存者的数目。爱默森打发走他的部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请求和最高指挥官会面。而伦纳德则出于意料地叫他留在原处等待。五分钟之后，他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冲进了大门。

　　“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敲开这条飞船！”伦纳德怒气冲冲地抱怨，“我决不接受这样的失败！我不接受这个现状！”

　　如果他一大早就开始坐在反重力悬浮战车或是变形战斗机里浴血奋战，他肯定能够接受这个现状。爱默森想。

　　最高指挥官和爱默森无论在外貌上还是在脾气上，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伦纳德是个大块头，个子很高，颈部粗壮，宽阔结实的胸膛，还有个寸草不生的大脑袋。从他肥厚的下颌可以看出，他曾是一个强硬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角色，也许那是普鲁士人的面貌特性，他的制服中规中矩，白色长裤，黑色皮靴，与肩膀上的棕色流苏搭配得十分协调，可整套服饰的中央此却系着一个巨大的黄铜皮带扣，使得整个人显得极为庸俗。

　　而爱默森却完全不同。他长着一张英武的面孔，下颌强健有力，修长的浓眉像翅膀一样向外伸展，一双敏锐的黑眼睛要比一般人更加向内侧靠近。

　　伦纳德指挥官在屋里踱着步子，双手合抱在胸前，爱默森却依然坐在桌后，在他身后是一面占满整堵墙面的显示屏，上面显示出军队的部署情况。

　　“也许鲁道尔夫的计划是可行的。”伦纳德沉思半晌后说道。

　　“我强烈反对这个计划，指挥——”

　　”你太谨小慎微了，爱默森。”伦纳德插话道，“过分谨慎对你自己外没有好处。”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指挥官，我们的损失——”

　　“别跟我提损失，老弟！我们无法容忍这此外星人爬到我们头上！我建议采纳鲁道尔夫的战略。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是我们惟一可以借助的手段。”

　　爱默森想着该如何反击，但伦纳德却转过身，将两只手掌猛地拍在桌上，不等他开口就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制止了他。

　　“我绝不允许继续拖延下去！”最高指挥官警告他，他的面颊像斗牛犬那样剧烈地颤动，“如果你不批准鲁道尔夫韵计划，那就提个更好的办法！”

　　爱默森忍住怒气没有反驳，他移开了自己的目光。过了一会儿，最高指挥官光秃秃的脑袋又从另一侧朝他逼近，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伦纳德会得到“小多尔扎”这样的称谓。

　　“当然，指挥官，”他温顺地说道，“我明白。”爱默森知道，莫兰主席和地球联合政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对伦纳德能否胜任指挥官一事提出了质疑，现在的伦纳德就像上紧了的螺栓。

　　伦纳德凝视的目光仍然冷冰冰的。“很好。”他说道，当然他要为自己辩解一番，“我想终结所有的疯狂……毕竟，我也要对你负责。”他补充一句，然后转身离去。“大家都把你视作能够创造奇迹的人。”在营房大院宿舍的十二楼上，第十五小队可以清楚地看到坠毁的外星人堡垒锯齿状的脊部。两座山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这片大地显得毫无生气，崎岖不平布满弹坑的地表似乎永远也无法愈合，那是在大约二十年前，天顶星人数不尽的死亡弹雨留下的。

　　无论以哪种时尚标准进行评判，兵营的战备室都称得上漂亮豪华：宽敞，采光优良，还配备了带有电子游戏机和酒吧的娱乐室。小队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精疲力竭，他们不是在睡觉，就是即将进入梦乡，除了过度兴奋无法入睡的黛娜·斯特林，以及原本就睡眠不多的安吉洛·但丁和更习惯午夜生活的希恩·菲利普斯。中士恨不得把自己撕为两半，再返回战场拼杀一番。

　　“现在我们本该在那儿打仗的——我说得对吗？”安吉洛断然道，他这话是对着希恩说的，旧为他就坐在旁边，“我们应该一直打到发放养老金为止，除非我们用一发超级炮弹就把这群怪物打败，到那个时候人人都会吹口哨庆贺。”

　　二十六岁的中士是第十五小队最年长的成员，也是个头最高、嗓门最大和最为凶悍的一个——所有的中士通常都是这样。现在，他遇上了与自己同样冲动的黛娜以及同样鲁莽的希恩，可谁更胜一筹，现阶段还难分高下。

　　希恩的下巴靠在手上，他转过背，面向窗口和安吉。作为第十五小队——甚至所有作战单位里的卡萨诺瓦①、长发飘飘的他总是梦想着征服更为温柔的那一类目标。可这会儿，他已经精疲力竭，什么仗都打不动了。

　　【①意大利冒险家，以所写的包括池自己的许多风流韵事的《自传》而著称，指代风流浪子。】

　　“上头会拿出个解决方案的，安吉。”他懒洋洋地告诉中士。不管上司们怎么看待他，他依然认为自己还是个中尉。“你没听说吗？他们无所不知。不过我已经很累了。”

　　安吉洛停下脚步，四下看了看确信鲍伊不在现场，“对了，鲍伊他怎么了？”

　　这个话题似乎勾起了希恩几分兴趣，可安吉洛却不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解释清楚。

　　“什么，他有什么问题？那你早就该在任务报告中提出来。”

　　中士把手搁在他的臀部，“他已经振作起来了，在战斗中这算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是小小的失误罢了。”有人可能担心这座堡垒会给整座城市覆一层阴影，但结果并非如此。事实上，还不到一周的时间，这艘沉默的飞船（被南十字军袭扰的时候除外）已经作为一处陆地景观以及带有几分吸引力的物体被公众所接受。要不是在敌舰坠落区域拉上了警戒线，很可能会有半数纪念域的居民涌上山顶争睹这个天外来物。就这样，大家很快都对它习以为常了。但历史学家和评论员们却参与进来，他们援引了上个世纪围攻贝鲁特②期间平民的日常表现，以及世纪末全球内战期间数不清的类似事件。

　　【②指１９８２年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那场战争。】

　　甚至连黛娜·斯特林，还有诺娃·萨特瑞这样冷静迷人的全球宪兵部队中尉都无法抗拒这座堡垒散发出的带有一股邪恶味道的魅力，尽管地们都曾经见识过它所显露的天性中致命的那一面。

　　就在刚才，她俩还坐在纪念城最受欢迎的咖啡屋里的同一张桌前。那里有西洋棋盘样式的地砖，橡木圆桌，精巧的铁制椅子——还有便于观察外星人堡垒的良好视野——在这里观察，效果远甚于她们的兵营。

　　她们之间并非没自一点隔阂，但黛娜决定妥协尽力消除隔阂。诺娃也很乐意，她还有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可以和黛娜沟通了解。

　　黛娜身材略矮一些，外貌柔弱，留着涡流般卷曲的球型金发；而个头稍高的诺娃却有着光洁的面容和一头浓密的黑色长发。

　　但她们俩几乎都没心思想其他事情。

　　“我有很多梦想，”黛娜说道，“醒着时有，睡梦里也有。有时候我幻想遇到一个男人，和他一起飞向宇宙的边缘。”

　　她突然停了下来，怎么能讨论这个话题？她赶忙道歉，解释说自己受到的压力太大。可不知为什么，她又感到自己可以信任诺娃。她想把袭扰自己的幻象和有关那个叫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的恍似心境告诉诺娃，但又无法确定这个宪兵中尉是否会不假思索地把这些事情向上数汇报。

　　她为什么老摆脱不了这些幻象？也许这和她看到敌人的堡垒以及她意识到红色生化机器人就在里面的某个地方有关？她突然侃起了自己孩提的幻想，而诺娃却用一种可以穿透衣物的目光审视着她。

　　“你不认为现在应该成熟点吗？”诺娃说道，“是不是该更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

　　黛娜转过脸对着她，刚才的幻象消失了，“听着，我和其他人一样克尽职守！我能得这个任命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你别来教训我——嗯？”

　　她突然站起来。这时，一个高大的宪兵走了过来，旁边跟着的正是畏畏缩缩躲在宪兵背后的鲍伊。宪兵向诺娃敬了个礼，然后开始汇报。

　　“我们是在一个禁止军人出入的娱乐场所抓住他的，长官。不过他持有有效通行证，我们该怎么处理？”

　　“你别插话，黛娜！”诺娃警告黛娜，接着她问那名宪兵，“是在哪一个禁止军人出入的娱乐场所？”

　　“铁腕区的一个酒吧，长官。”

　　“等等，”鲍伊说道，他想为自已辩解一下，“不是酒吧，长官，那是一个爵士乐俱乐部！”他的目光在诺娃和黛娜之间扫来扫去，寻找最后一线抗辩的机会，他知道这一线生机的关键就在于那是个酒吧还是个俱乐部。饮酒应受的处罚不只是送到禁闭室那样简单，甚至会更为严重。也许流露出她们们想看见的隗疚感会更……

　　“所有打过仗流过血的军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诺娃突然说道，“如果现在军队不需要每一名ＡＴＡＣ部队的士兵都投入战斗，那么我可以让你在禁闭室里待上一个礼拜好好考虑你今天所犯的错误！”

　　诺娃故意装出严厉的口气，可她的真实想法却是逗趣多于生气。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钟，黛娜都可能为了鲍伊·格兰特的利益与她交涉，而格兰特却肯定会再一次把事情弄糟，接着矛头又会指向黛娜。诺娃心里在偷笑：位于上风感觉可真不错。

　　鲍伊结结巴巴地向她们解释和道歉，虽然他的话未免词不达意，但却颇有些说服力。诺娃迅速制止了他的辩解，继续背诵《取缔闹事法案》的相关条款。

　　“此外，我虽然可以理解你们承受的巨大压力，但却不能允许为这件事搞特殊化，你明白吗，鲍伊？”

　　言下之意十分清楚：她在警告鲍伊，他和爱默森将军之间的关系根本不被她放在眼里。

　　黛娜冷冷地盯着鲍伊，中尉一边说，她就一边点头，趁说话的当儿，她抓住机会朝鲍伊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似乎在暗示：不管她怎么说，你都给我应下来。

　　鲍伊终于醒悟过来，“我发誓今后不会再犯了，长官！”

　　这时，诺娃朝黛娜转过身，“如果斯特林中尉愿意为你担保，这件事我就不予追究。可下次我就不会这么宽容了。”

　　黛娜表示同意，但她的腔调却似乎在暗示鲍伊·格兰特将受到严惩，然后诺娃就遣散了她的部下。

　　“我们继续喝咖啡吧？”诺娃率先提议。

　　黛娜答话之前仔细想了想，诺娃肯定不怀好意，但黛娜突然想出一个扭转局势的好办法。当然，这对鲍伊是大有好处。

　　“我想从现在开始好好履行我的新职责。”她显得很不自然。

　　“这个主意不错，那你就好好干吧。”诺娃故作姿态懒洋洋地回答，那腔调听起来就像邪恶的西方女巫①。

　　【①童话《绿野仙踪》中的邪恶女巫。】后来，往返回军营的途中，黛娜严厉地斥责了鲍伊。

　　“诺娃可不是在开玩笑。下一次地会把你拿去喂食人鱼的。鲍伊。你怎么了？先是在战斗中出岔子，后来，你又在城里找麻烦。对了，你又是从哪儿偷到的有效通行证？”

　　他耸耸肩，把头一昂。“是我攒下来的。很抱歉，我也不想在你和诺娃之间制造摩擦。你是个很好的朋友，黛娜。”

　　黛娜朝他笑了笑，“好吧……不过你可以为我做件事……”

　　鲍伊等着地把话说完，可黛娜却突然伸出手重重地拍在他的背上——几乎打得他失去平衡——一边热情地说：“开心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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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有人能将时间停止，

　　欢迎他们解除我的武装，

　　我们是现代化军队中的楷模式。

　　                           ——鲍伊·格兰特，《向吉尔伯特和舒利安致歉》





　　十三个，罗尔夫·爱默森数了数会议室桌前参谋军官的人数对自己说道。除去伦纳德最高指挥官的弧形会议桌，所有的桌子就摆成了一个三角形（那张弧形桌子就位于三角形的顶点）。这又是一个坏兆头。爱默森通常并不迷信，但最近世界局势的发展却使他身上出现了某种退化现象。如果人类的意识正在走下坡路，那么他们还能跟谁对抗？

　　“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一下我们面临的战略局势和如何部署兵力对付敌人。”最后一人刚落座，最高指挥官就开始发言，“我们必须迅速果敢地采取行动，先生们。因此，我希望你们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伦纳德站在桌前，双手按住桌面。他的充满怒气的目光落到了罗尔夫·爱默森身上。“将军……就从你开始吧。”

　　爱默森站了起来，他希望自己的计划能顺利通过。他的计划似乎是惟一合理的选择，但由于莫兰主席意欲把伦纳德往火坑里推，而在整个指挥链条当中，伦纳德又总是独断专行，因此计划并没有获得通过的把握。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他提醒自己。

　　“我提议向敌人的堡垒组织进攻……但只是发动牵制性攻击。我们对敌舰的情况还不清楚，因此我认为，派一支小型侦察部队打入敌舰内部进行快速侦察势在必行。”

　　这番话引发了许多关于爆破小组和战术核武器之类的议论。

　　爱默森提高了他的嗓门：“先生们，我们的目的不是摧毁这座堡垒。我们必须探明外星人的目的。需要我提醒你们注意的是，这艘船是否只是众多敌舰当中的一艘？”

　　伦纳德让全桌人安静下来。爱默森两次用“外晕人”这个词替代了“敌人”，但他想以后再做解释。从目前来看，少将的计划听起来很不错。虽然有些冒险，但正如他所说的那佯，合乎逻辑。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鲁道尔夫上校也表示了赞同，“那么，我们对敌人了解多少？”他提出这个问题。

　　伦纳德叫爱默森给大伙作个解释。

　　“我们获得的初步证据显示，就生物起源这个角度求说，他们解释人类，或者说和人类相当接近。”爱默森道出了一个事实，“但这仅限于他们的战士阶层。我们都知道他们对洛波特技术运用的深度要远远超出我们，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特长。”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飞船进行侦察。”过了一会儿，鲁道尔夫说道。

　　共识已经达成，”可罗谢尔上校又提出疑问：是否存在这样一支既可以顶住外星人的强大火力突破敌人防御系统，又能执行渗透堡垒任务的部队。

　　“如果选派合适的部队的话就没有问题。”爱默森回答。

　　“第十五小队很适合执行这项任务。”伦纳德指挥官断然说。

　　爱默森谨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虽然第十五小队近期的确战果丰硕，但相对说来，这个团队的作战经验还稍嫌不足，而且小队中的某些人明显不适合参加这项任务……

　　可伦纳德不等他说出那几个名字就打断了他的话——这些名字还是不说出来的好。

　　“爱默森将军，你知道第十五小队是这项任务的最佳选择。”

　　将军们再次表示同意，爱默森只能掩藏起内心的焦急，黛娜和鲍伊入伍从军是因为为军队需要他们，所有身体条件合格的年轻人都必须短期服役。爱默森曾鼓励鲍伊进军校学习，因为当时黛娜已经决定入学，而且爱默森清楚地知道，那也是鲍伊父母的愿望。

　　不幸的是战争爆发了。如果爱默森违背他对格兰特一家许下的诺言，让那个孩子离开军队学习音乐或是在夜总会弹钢琴，这样也许更好些……如果真那样，鲍伊也许会成为被外星人的死亡射束杀害的最后一个钢琴家，或者成为人类用自己的身躯投入烈火挡住入侵者之后残留下来的幸存者。

　　但爱默森并不认为鲍伊会有这样的想法。虽然鲍伊和那些入侵者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但爱默森看到的和听到的还是要比他多得多，爱默森清楚地知道，地球正在进行一场不是胜利就是灭亡的战争。

　　而且，让第十五小队担任突击矛头的主意也和爱默森的正义感以及军事谋略相抵触，这本应是突击队的工作，而不是战斗小队的职责。

　　伦纳德指挥官很清楚爱默森和鲍伊·格兰特之间的关系，可给诺归承诺，鲍伊终归是个军人。伦纳德没有亲口把这层关系告诉蚧在座的每一个人，可爱默森却能感受到最高指挥官下意识里在暗示着什么。

　　鲁道尔夫和罗谢尔同样明白第十五小队的难处，但他们也打定了主意：必须让第十五小队担纲。

　　“我建议列出备选清单。”爱默森告诉他的参谋人员，“必须把行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诸兵种协同因素都纳人考虑范围。”

　　伦纳德似乎进行了一番思索。他告诉鲁道尔夫上校：“召集ＡＴＡＣ部队的指挥官，精心谋划一个适合第十五小队的计划。”他命令爱默森叫Ｃ３机构召集执行任务的后援单位。

　　接到这个命令，爱默森才宽了心。散会之后，爱默森前脚刚走，伦纳德就把鲁道尔夫拉到了一边。

　　“上校，我向你直接下令，你必须将这个计划怍为命令而不是建议向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和斯特林中尉下达。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继续耽搁下去了，而且我也没工夫和部下讨价还价，更不能冒让爱默森马上辞职的风险。现在我的脑袋都快要保不住了！”

　　鲁道尔夫干净利落地回答：“遵命！”

　　指挥官又换了一种私密的口吻接着说：“我们必须把爱默森的私人事务放到一边，以战局为重。”“关于我们奉命出击的事——你们是怎么看的？”接到司令部下达的计划之后，黛娜对她的小队说道，“总得有人大侦察那座堡垒——”

　　“司令部想知道自己自己在和谁作战，”希恩替她把话说完，“而我们就是被选中的那批人。”

　　“再这么下去，我就要和他们先打起来。”但丁中士握紧拳头，摆了个拳击手的唬人姿势。

第十五小队的主要人物都聚集在兵营的战备室里，想要找出司令部里下达这道命令的罪魁祸首。黛娜已经向鲁道尔夫上校诉过苦，她一一列举了小队近期参与的各项作战行动，现在他们需要进行休整，而且武器和反重力悬浮战车的状况都很糟糕。但是，他们的话根本没有人听：不管你有没有降落伞，最高指挥官叫你往下跳，你就得跳。

　　“嘿，中士，我还以为你是个好战分子呢。”希恩提醒他。

　　但丁瞪着他，“我可不喜欢在‘抗击外星人’的游戏中被伦纳德当作弃卒使唤。我们着生命危险上战场，只是为了挽救他的声誉。”

　　“这话说得可真精彩，安吉洛。”黛娜赞许道，“那个该死的声誉和这次任务又有什么关系？”她朝窗外外星人堡垒的方向指了指，“最起码，这艘飞船的内部会出现怎样的状况还是个谜。我们该怎么办——把它当作公园里的玩具消遣吗？”

　　“可我们怎么进去呢？”路易·尼科尔斯想了想说道。

　　小队的成员转过身，把目光集中到这个南十字军里的天才小子身上，都等着他的进一步高论。他面容清瘦，脸色憔悴，深棕色的头发非常浓密，脸上始终戴着一副不透明的护目镜，从外貌上看，路易要比黛娜更像个外星人。柯克兰博士的科研小组当中有几个成员甚至认为，路易在刻意懂仿臭名昭著的艾克西多——洛波特战争中的天顶星重臣。

　　“分析他们的技术太难了。即使能够进入飞船内部……我们又该如何脱身呢？”

　　安吉洛怀疑的眼光看着路易，“进去，我们该如何脱身，路易，我们该如何脱身？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认为我们还会有机会，我们不可能在这次任务中生还。”

　　希恩做了个鬼脸，“真遗憾……如果我死了，她会想我的。”

　　与此同时，路易大呼小叫起来。

　　“死？”鲍伊问道，“你们的话真像一首歌啊！”

　　黛娜急忙说：“闭嘴！”

　　希恩一脸傻笑地接受了批评，“你说得对，”他告诉黛娜，“这次任务要比我的姑娘重要。怎么啦，我说得不对？我们不是吃素的。”

　　“这就对了，”黛娜也来了劲儿，“既然不可能取消这次任务，那么，就放手一博吧！”

　　现在就连中士也点头表示同意了，虽然他还在纳闷儿自己刚才的那股子气是从哪儿来的。黛娜这个混血儿能做到的事，他也一样可以。

　　“好吧，”他重新恢复了信心，“我们要叫他们为登上这颗星球的那一天后悔。”再过不到十二小时，第十五小队就要出击了，因此睡眠也就成了泡影。黛娜不知该不该允许队员离开营房，但她又意识到，若把他们关起来，反而会把他们闷坏甚至引发一场骚乱。她签发了“辛德瑞拉①通行证——有效期只到半夜十二点——至于那些在城里过于放肆或是太晚归队的人，自然有诺娃的宪兵队来管教。

　　【①格林童话《灰姑娘》的主人公。她夜晚外出约会，但必须在半夜十二点前赶回家。】

　　希恩要去见一个老朋友，他觉得战斗前说分手特别刺激；路易·尼科尔斯坐在那里修补他的头盔影像传送器；安吉洛则在属于他自己的私人宿舍里摆弄酒类和雪茄；而鲍伊·格兰特却坚持要请黛娜到纪念城最好的啤酒馆去喝一杯。

　　二十分钟后，黛娜和鲍伊已经举起满是泡沫的圆锥形玻璃杯，喝着气泡丰富的啤酒互相碰杯敬酒祝愿好运了。

　　鲍伊把五官挤成一团，做了一个滑稽的表情，“你昨天帮了我的忙，这点小东西不成敬意。”

　　黛娜放下杯子，伸手去接住他滑向她面前的东西。

　　“这是什么？”那是一朵盛开的花，既鲜艳又精致，颜色介于粉红和珊瑚红之间，“一朵花？”

　　“一朵兰花，黛娜。祝你好运气。”

　　她郑重其事地把花插在制服靠近心脏的地方，“你真体贴，鲍伊。不过你煞费苦心地安排这些小节目，又想干什么呢？”

　　鲍伊深深吸了—口气，“其实，相比在太空作战，我更喜欢音乐。作战也许是你的喜好。你知道这②不是我的本意。”

　　【②指参军。】

　　黛娜目光死死地盯着她英俊的朋友，回想起那些年的和平时光和互相嬉戏的往事，回想起他们的父母还在地球上的日子——那时他们还活着……

　　她争辩了几句，这才意识到——这次的感觉甚至要比每一次战斗行动前都要强烈——对她，对鲍伊，对第十五小队，甚至整个人类的每一个人来说，明天也许就是生命的末日了。

　　最近鲍伊出了不少莫明其妙的差错，黛娜当仁不让给予了援手，但她无法让鲍伊彻底摆脱对军队的愤恨之情。她知道，如果能让他弹几下音符放松一下，那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去没人限制的地方找台钢琴弹给其他人听听吧，”黛娜突然说道，“别那样冲着我打哈欠！”

　　鲍伊的眉毛一挑，“别让我干这个，黛——”

　　“我可没叫你干那个。记住：我替你向诺娃保证过。别把事情搞砸了，不然我们俩都得完蛋。还有，午夜之前回营房报到，明白了吗？”

　　“明白。”鲍伊说完就赶忙离开了。打碎几个玻璃杯发泄完之后，黛娜感觉身上的压力更重了，她（鲍伊送给她作为礼物的兰花还别在纽扣眼上）回到混合营房，把反重力悬浮摩托停在了机甲车库，然后乘电梯来到第十五小队的宿舍。她看见路易还在里面，但她不打算干扰他的发明创造，于是径直前往战备室。她发现安吉济在黑暗的角落里喝酒，一边静静地望着远处的堡垒，黑乎乎的庞然大物隐没在数不清的岩层和石壁中，难以辨识出它的脊部线条。

　　中士双手抱胸，两腿交叉，一脸郁郁寡欢但又若有所思的表情。直到黛娜开口说话，他才意识到她已经来到了这里。

　　“明天的侦察任务。”他们同时说道，不过只有安吉洛笑出声来。

　　为了胜利完成任务，为了全小队的安全，黛娜的脑子里装了一套严肃的指令。如果运气好一点点，鲍伊就可以把他自已关到禁闭室，那她就能把他从最担心的人员名单上划掉。希恩和路易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都能帮着化解小队里不少的抱怨。现在只剩下安吉洛·但丁了。

　　“我知道有些话没必要说出来，但这一次……”黛娜接着说，“但这次……我如道我可以依靠你，安吉。我只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中尉。别担心，我们会打得外星人哇哇乱叫的。”

　　这正是安疗洛典型的处事方式：他既表示遵从，同时又质疑她的指挥能力。“外星人”这个词指的就是她，中士赤裸裸的攻击矛头正指向她的混血血统。只不过“小杂种”这个羞辱性的外号已经跟了她很多年，这番话几乎一点儿都没有惹她气恼。地球上有哪个人没有在天顶星人发动的战争中失去过亲人？现在，她母亲所有的同胞不是是ＳＤＦ－３号上，就是在洛波特卫星工厂上，她事实上已经成了这场逝去的可怕罪行的替罪羊，只可惜麦克斯和米莉娅没能预见到这一点——对她来说，就是选择死亡也胜过活在当今的炼狱里。

　　“我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她告诉安吉洛，“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和我不能相互信任，还不等开始，这项任务已注定会失败。”

　　她从衣领上摘下那朵小小的兰花，呈递到安吉洛面前，然后把它丢进那杯掺了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嘿！”

　　“热带寒冰，”她朝他笑了笑，“带给你一点小小的运气，安吉——和平的献礼，喜欢吗？”

　　“我想……”中士正坐在椅子上，他刚要回答，这时却有人打开了头上的顶灯。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吓了一跳，两个人同时回过头，却发现诺娃·萨特瑞和鲍伊正站在敞开的大门中间。

　　“我叫你看好鲍伊，可这又是怎么回事？”一进门，诺娃就把它关上了。

　　突然遇上这种状况，黛娜赶忙在大脑里飞快地对整个事件进行评估，盘算着该如何应对。她当然很欢迎他们俩的到来，可鲍伊却农冠不整，制服上也沾满了尘土，一边脸上还带着瘀伤，她可不想看见这些。

　　“你没事吧？”她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鲍伊又流露出哀伤的神情，这一次的”哀伤”要比前一天真实得多。

　　“我想是我又犯错了。”他真心悔悟。

　　“我应该把你们俩都扔到牢里去，”诺娃数落着黛娜，“他在酒吧里打架。”

　　中尉就像她的名字一样①。想要把靠近她的一切东西都烧成灰烬。这一次是诺娃亲自把他抓住的。她从咖啡馆出来就一直跟着他，等待恰当的时机把他当场拿住。现在，她掌握了黛娜的弱点，她一定会向自己求助。当然，诺娃会再次因为她的担保释放鲍伊，但这一次他们必须付出点代价——她要先看一看明天侦察行动的初步安排情况。伦纳德的军事情报机构和全球宪兵部队的竞争日趋激烈，这是诺娃有望获得真实内幕的惟一手段。

　　【①诺娃在英文中是“新星”的意思。】

　　黛娜横了他一眼，“为什么打架？”

　　“啊，有几个自以为是的人说弹钢琴的人开不好反重力悬浮战车。”鲍伊如实告诉了她。

　　“真是太混账了！”黛娜回了一句，她现在又站到了鲍伊这一边，“这下连我都怀疑自已有没有这个能力了！真希望你好好教训他们。我为你感到骄傲。”

　　诺娃正期待着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她得演好自己的角色，装着很生气的样子。

　　“接着说啊，好好表扬他，斯持林中尉。你这是在帮他的倒忙。”

　　“士兵总得为点什么争一口气，”黛娜辩解道，“如果有人说所有的女人都当不好宪兵——”

　　诺娃的脸都气歪了，“收起你的借口吧，黛娜。酒吧里的战斗永远都无法决出胜负的，而且那也不是证明自我价值的地方！鲍伊必须被关禁闭。”

　　除非代们能达成一个交易……诺娃在心里对自己说，然而黛娜的话却让她大吃一惊

　　“那么好吧，请把他带走。”

　　鲍伊和诺娃都盯着她，中尉精心修剪过的眉毛差点竖到她的发际上。

　　“带他到禁闭室去吧。”黛娜平静地说。

　　“可——可是，中尉，你别开玩笑啊。”鲍伊喊道。黛娜的这句话要比打在他脸上还厉害。安吉洛都向前走了几步想要帮忙，可黛娜却没有动地方，

　　“少了这个烦心的黑八号②，我还是有足够的人手。”黛娜试着不去想酒杯里的那朵兰花，现在它就在身旁的桌子上。

　　【②台球的黑色八号球。】

　　诺娃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系列变故，她咽下一口唾沫，发现自己的语句却在希望能够挽回这一事件。“黛娜，你最好别开玩笑——”

　　黛娜摇摇头，“我以前没把他带好……现在轮到你来管教他了。”她看见鲍伊的眼睛里备受伤害的神情，连忙转过头去，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结束这一幕。

　　“明天我还得参加任务，”鲍伊哀求她、“你说我捍卫自己的荣誉是正确的，现在你却要剥夺我的权利——”

　　她突然转过身对着他，“我以前就听过这话，格兰特！去酒吧之前你就该想到的！”

　　鲍伊的眼睛睁得老大，“可黛娜……中尉……你……”

　　“够了！”黛娜打断了他，“二等兵格兰特，立正！你必须跟萨特瑞中尉到禁闭室去。”

　　诺娃的疑惑更深了，这个乱子到底是出在哪儿呢？“你不需要再考虑考虑……”

　　“我已经决定了，”

　　诺娃气恼地打了个手势，然后自我解嘲地笑了笑，带着鲍伊走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离开以后，中士问黛娜。由于不久前在战场上看到过鲍伊的疏忽，因此他并不反对黛娜的决定，只是有些好奇，是什么动机使得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

　　“因为我是这儿的指挥官。”黛娜平静地回答。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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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小队即将前往外星人的飞船执行任务。我却接到了一则令我胆战心惊的消息——虽然黛娜有可能无法生还，但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一道新的障碍突然横亘在我的面前：鲍伊·格兰特被全球宪兵部队关了禁闭。黛娜对这座堡垒采取的行动固然重要，但我对另一件事同样也深感兴趣——加强她和年轻的格兰特之间的联系。我问过自己，和洛波特统治者的近距离接触是否会唤醒她身上的天顶星人本性，甚至使她背弃对同胞和密友的忠诚？要想得到这个答案，让格兰特和第十五小队一同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现在也只有我才能让罗尔夫·爱默森知悉格兰特被囚禁的消息。

                               ——拉兹洛·詹德博士，《地平线事件：黛娜·斯特林与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前瞻》





        第二天清早，渗透行动就已经开始了。空中打击可以提供必要的牵制，此外，第十五小队还需要一点运气在敌舰上找到突破口，把十多辆反重力悬浮战车开进去。部队的技术员忙活了整整一个晚上，检查复杂的机甲系统并给它们安装远程摄像机。

　　爱默森将军正在战情室监控着整个进程。参谋军官和普通士兵通过蜂鸣器不断向他更新提供侦察小队的各项数据，每时每刻都有六种以上的嗓音说话，可爱默森却几乎一言不发，他的前臂靠在桌上，手指搭成塔形，眼睛牢牢地盯住几架目标上方的侦察机传送来的视频流。就在刚才，一个由冒险家式ＶＴ战斗机和猎鹰战斗机组成的小队唤醒了这个沉睡的巨人，密集的炮火落在外星人堡垒所在的高地附近。尽管外星人的能量罩还无法重新投入使用，但诸如穿甲弹之类的武器对这艘飞船的多层船体依然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不过爱默森得到消息息，空军派出了一架ＱＦ－３０００Ｅ鬼怪式飞机——一架配备了三门火炮的无人驾驶飞机。这种飞机可以发射反射火炮，以及那些在之前的机降战斗中一极具战斗力的同类武器。

　　攻击堡垒的镜头只在大屏幕上播放了一小会儿，就被由俯瞰视角拍摄的第十五小队的钻石队形所取代。

　　看着那十多架机甲靠近重型堡垒的周边地带，爱默森的脉搏加速了跳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在他的推动下才使这群未经风雨的年轻人投入战斗，并导致第十五小队得到了这次地狱之行。在某种程度上，他感到这实在不公正：爱默森不得不原原本本地告诉伦纳德，他的亲人将要参加这次任务，希望能够说服他改变主意。而黛娜和鲍伊正是他的亲人。

　　此刻，思绪将他带回到过去，他搜寻着把他们带到今天这个境地的点点滴滴。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疏漏了什么细节？当斯特林和格兰特一家决定成为亨特的ＳＤＦ－３号上的一员，他们就很有可能无法从洛波特统治者统治下的宇宙一角生还。也许是洛波特统治者代替他们回到了这里。爱默森想起十五年前其乐融融的欢乐时光。当时在瑞克和丽莎的统率下，新建造的飞船起飞升空，爱默森和他的妻子则抱着还是婴孩的黛娜和鲍伊：格兰特一家在卫星工厂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就经常帮着看护这些孩子；而当时的斯特林一家则在清剿天顶星人的控制区——那个地方过去叫做亚马逊王国——叛乱者是这么称呼它的。父母们踏上远征的路途，让宇宙重归和平，在那种情况下，把孩子留在这里似乎是解决问题的明智之举。

　　爱默森决定把这两个孩子送往军队，这导致了他和妻子的离异，没有子嗣的劳拉已经把黛娜和鲍伊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永远也无法理解，哪个母亲——甚至哪一对父母会希望战争降临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但爱默森却以履行对文斯和珍妮、麦克斯和米莉娅的诺言为荣。也许他们都预感到了将来，也许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地球要比跟随他们流浪在茫茫太空更好一些？当然。他们也理解爱默森为什么要选择留在后方，往这一点上，他们和最高指挥官伦纳德都完全能够理解。

　　爱默森把双手捂在脸上，用手指揉了揉酸痛的眼睛。当他抬起头的时候，米尔顿中尉一名精力充沛的年轻副官正站在他身旁不远的位置。米尔顿敬了个礼，然后弯下腰靠近他的肩膀报告鲍伊被关入了禁闭窒。事情似乎和他在酒吧间与别人打架有关。

　　爱默森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看着显示屏幕，心里却在想像一个远离父母的小男孩满脸委屈地哭泣的情景。他怀疑鲍伊是不是故意挑起事端以逃避这次任务。得让他明白军人该如何遵章守纪。既然第十五小队被选中执行这项任务，作为其中的一员，不出勤就是对其他人的亏欠。当然，也有可能是黛娜在幕后搞的鬼，看来她还不明白过度保护对鲍伊并不是好事。

　　“告诉萨特瑞中尉，如果她有办法释放格兰特，爱默森将军本人将非常高兴。”爱默森低声告诉他的副官，“叫她督促鲍伊尽快重返部队参加任务，这件事社交给她负责。”

　　中尉敬了个礼，匆匆离去。这时，爱默森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大屏幕上，通过俯瞰视角拍摄的第十五小队的行进队形，他突然意识到鲍伊归队之后整个小从的人数就变成了十三①。

　　【①在西方，十三被普遍认为是个不吉利的数字。】纪念城和堡垒之间的地带仍然和以往一样崎岖。以前这里是一条从狭窄的河谷向上拔起的斜坡，而且长满了树林，后来在多尔扎的毁灭性弹雨中，它变成了风化侵蚀的山壁和陡峭的岩层，一块异常干涸的不毛之地。在成堆的花岗岩碎屑和火山口般的地形之下，不时还可以看到旧时代高速公路蜿蜒盘旋的痕迹。

　　黎明破晓之前，第十五小队就已经抵达了堡垒坠毁地带的下方，三座人造土丘环绕着那个地方。黛娜让她的纵队暂时停下，等待鬼怪式无人飞机的出现，整条战线笼罩着一片寂静。

　　她坐在机甲的驾驶舱内，从头到脚都穿着护甲，像个蝉宝宝似的。一种怪异的感觉使她有些分心。她的大脑本该好好缓点劲儿，静静等待机甲恢复变形的状态，可她这会儿却僵在那里，一刻不停地思索着。

　　举个例说吧，她知道她的兴奋感遗传于天顶星人，而恐惧的心理则拜人类所赐。这两种情绪的并存或是对立，把她的大脑搅得筋疲力尽。她的内心告诉她。在这座堡垒的内部，她会遇上自己的镜像，她虽然曾经听说过，但却从未经历过这些种族旧事①。当时她的母亲和自己的兄弟或是姐妹作战是怎样一种体会？黛娜问自己。那么击倒那些在废墟上漫步的巨人反叛者呢？毫无区别，她想。这和人类的自相残杀并无二致。这种状况会终结吗？甚至连她非常喜爱的叔叔们——利克、康达和布朗——最终都脱离了战争。他们在死前平静地告诉她，这只是漫长无边的战争当中的中场休息罢了。

　　【①天顶星人是克隆出来的，因此一个本体会有很多个复制体，它们互相之间就称为镜像。】

　　这时，一辆反重力悬浮战车不知从哪儿冒出来，无声无息地就加入了第十五小队的队伍行列。它在布满卵石的土地上刹住，扬起一阵黄色的烟尘移到她身边。黛娜用思维控制铁甲金刚，把脑袋转向左侧，认出这具机甲正是鲍伊的“迪迪瓦迪迪”号，一惊之下她差点挣脱了安全带。

　　“你来这儿干吗，二等兵？”她在战术网络中吼道。

　　“你说过啊，会有人放我出来的：”

　　“又是老好人爱默森叔叔。”她流露有苦难言的神色。爱默森干涉了她的指挥。

　　“这正是我希望的，”鲍伊笑道。接着笑声停了下来，“二等兵格兰特完全遵照你的指示。我已经得到教训了，黛娜。”

　　爱默森！黛娜想道。

　　她气呼呼地想该怎么对付他，可所有的想法很快被一一推翻。爱默森总是顾及到鲍伊的自我形象，虽然她忍不住要生气，但还是理解了他的用意。可是如果你不能利用一切条件生存下来，那么自我形象又有什么用处呢？……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愚蠢的，她这么告诉自己，接着座舱显示器亮了起来。

　　“装甲兵，现在集合！”她告诉鲍伊。

　　“别再出乱子了。”黛娜听到安吉洛也在网络添说了一句。

　　“明白，中士。”鲍伊说。

　　就在第十五小队再次前进的同时，黛娜召唤了空中打击力量。他们径直向旗舰船壳的巨大的合金墙体冲去。铲形机鼻的冒险家式战斗机和猎鹰式战术空军战斗机按照预先制定好的计划俯冲下来，投下了成吨的体型灵巧的炸弹，还有一些稍显过时的武器。他们顶着堡垒上泪滴般的重炮的扫射进行猛烈轰炸。炸弹在飞船船体上爆炸，它们也招来了雷鸣般的脉冲炮火和蜂拥而出的生化机器人，部分机甲徒步而行，但大多数都乘坐着配备了武器的反重力悬浮平台。地面部队用各类武器大面积扫射外星人的部队，战术网络爆发出刺耳的声者，有请求，有鼓励，也有令人血液凝固的惨叫。

　　双方相互投射着死亡的炮火，这时，鬼怪式无人飞机被投放出来，开始了飞行。这种不可变形的飞机，是猎鹰式战斗机和变形战斗机二者融合的产物。鬼怪式飞机是在洛波特技术的早期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作为太空轨道投射武器系统的科研副产品，它曾经在铁甲系列太空轨道平台上使用过。经过几次改型，它的作战效能已经更接近了智能炸弹而并非无人驾驶飞机。迈尔斯·柯克兰教授的科研队伍选择了敌舰船首的一个地方作为切入点，它位于船体的垂直面，也就是路易戏称为“洛波特奶嘴”的金字塔形结构体的下方。

　　ＡＴＡＣ部队的铁甲金刚进入了射击阵位，他们集中所有的火力朝预先指定的船壳部位射击，试图让金属软化下来。主炮、步枪兼火炮，还有多管的辅助武器，第十五小队瞄准了这一小块来自外星的合金，把所有的东西都用上了。空中泛起微光，到处都是爆炸，随处都是掀起的热浪，而ＡＴＡＣ部队的能量却在迅速削弱。黛娜全身冒汗，她企盼现在不要有攻击艇或是生化机器人对他们发动袭击，在这个时候，第十五小队必须钉在原处直到打开突破口为止。

　　斯特林敦促第十五小队后撤到鬼怪式战斗机瞄准的打击区域的外围。这架飞机降了下来，它还没有停到预定位置，但接踵而来的爆炸终于证实，它的威力足以打开一个可以容纳一辆反重力悬浮战车出入的炽热的突破口。这已经足够了。

　　ＡＴＡＣ部队的机甲在震惊中放下了他们的武器。

　　“回来以后，我请你们喝啤酒！”鲍伊的话音打破了沉寂。

　　黛娜报以一丝不易察觉的笑，道了声谢，还向大伙儿保证一定敦促他履行诺言。“好啦，第十五小队，”她通过战术网络下达命令，“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史前文化魔术般地把铣甲金刚变形为反重力悬浮战车，重新组合的过程像折纸一样，神奇而又勇武。随着推进器的哀鸣，飘浮着的反重力悬浮战车组成某种阵型，列队开始侦察，它们撕开大地朝着通往黑暗的锯齿状洞口驶去。

　　在她的瓦尔基里号头盔面甲后，黛娜·斯特林眯缝起了眼睛。“现在该我们干一仗了！”她说道。生化机器人既没有严密阻拦第十五小队的进入，也没有张开双臂热切地欢迎他们的到来。黛娜升起机甲的座舱盖，示意小队前进，并通过网络命令他们保持阵列。她带领他们沿着直线来到洞口，敌人的炮火为反重力悬浮战车铺出了一条爆炸的通道，而反重力悬浮战车也尽情地开火回击。真算得上奇迹，没有一个人被炮火打中，而且没过多久，第十五小队就发现自己进入了堡垒内部一个洞穴般的舱室。

　　如果可能，小队应该尽量往飞船的左舷行驶。这是柯克兰教授的建议——这是在对堡垒下部结构进行粗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飞船的右舷部分的主要构成是防御系统和航行系统）。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尽管这件小事无足轻重，他们还是亲眼看到了成果。透过另一架鬼怪式无人驾驶飞机炸开的口子，他们看到飞船的右舷被巨大的舱壁隔开了。ＡＴＡＣ小队于是减慢速度，又继续前进。

　　一具生化机器人突然从上方的圆形舱口跳落下来，出现在他们面前，而就在刚才，舱口根本就不在那儿——“它们就像从另外一个时空掉下来的。”路易事后评价遭，

　　毁灭的光束掠过黛娜的头顶，她旋动瓦尔基里号的炮口，正打在第一具生化机器人的面甲上。外星人闷声不响地承受了打在头部的炮弹，一跤摔倒在地上，黛娜加速从它身上掠了过去。另外两具生化机器人喷射着威力强大而又稳定的射束，小队的多数成员都躲了过去。可黛娜却听到网络里传来一阵充满恐惧的撕心裂肺的叫喊，接着，她看见队伍末端的一具战车在宽阔的通道里尖啸着刹住了车——但丁想呼叫二等兵西蒙，但西蒙的机甲却迎面撞上了生化机器人，炸得四分五裂。黛娜和路易朝最后一具生化机器人倾吐着等离子射束，把它轰上了西天。

　　“汇报当前情况！”战车刚刚停稳，中尉就下了命令。

　　足足有十五来宽的通道里浓烟密布，四周还散落着机甲的碎片。落在地面上的一具生化机器人的残臂不断地抽搐，从中渗出恶心的绿色液体，此外还露出了鸟巢般凌乱的导线。黛娜想知道，司令部在无法使用无线电联系他们的情况下会收到怎样的信息。显示探测器上什么都看不到，视频设备已经失效了，于是她将摄像机旋转了三百六十度，看看爱默森是否能够接收。这时，路易打开了他自己安装的监视装置。

　　西蒙的机甲一头撞上了生化机器人，幸运的是这个二等兵在最后时刻弹射成功，护甲使他免受爆炸的伤害，还避免了全身着地来个狗吃屎。虽说他捡回了小命，但黛娜告诉他，他失去了机甲，那现在对于小队来说，他就毫无用处了。

　　“为什么这样对我？”他对她说，“又不是我的错，是我的战车出故障了。”

　　希恩、罗德和乌鲁夫开到队伍末尾担任后卫，安吉洛、鲍伊和路易则赶到了前头。乔丹二等兵和队的其他成员下了车，把黛娜和西蒙围在当中。在宽阔的通道里，没戴头盔的二等兵看起来显得渺小而又无助。一向大大咧咧的乔丹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对黛娜处置西蒙的事表示一下支持。

　　“你得明白，西蒙，我们不能冒险带上你，这会危及整个任务。”

　　此时此刻，黛娜也正在思考如何安排西蒙，他们才走了半英里多一些，徒步走到出口的距离也不算长，可他到了出口那儿又该怎么办呢？战斗还在继续，他不可能有机会逃出去，他可以坐在另一辆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副驾驶座上，但黛娜认为最好还是把西蒙和另一个人一起留在这做后应，而乔丹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听到这个坏消息，乔丹的反应并不比西蒙平和多少，黛娜不由分说就制止了他的抗议。他和西蒙将留在这里等待小队返回，如果六个钟头后还没有人回来，他们就试着联系司令部并且自己逃离敌人的堡垒。同时，黛娜还命令路易，每三十分钟和他们通过无线电联系一次。她对第十五小队剩下的人员重新作了安排，并示意他们继续前进。他们的战前任务简报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前人在太空堡垒降临地球后不久首次登船侦察的相关档案资料。当时的侦察小组由亨利·格罗弗和艾米尔·朗博士率领，成员当中还有传奇人物罗伊·福克以及现在臭名昭著的Ｔ·Ｒ·爱德华。可第十五小队的人却发现，他们资料上记戴的东西和眼前的事物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前往ＳＤＦ－１号探险的小组是徒步行进的，更为重要的是，黛娜他们知道眼前的这艘飞船有人值守，所以极度危险，因此黛娜能做到的只有理清思路，试着依照格罗弗的方法行进。

　　他们互相照应着，继续以中速顺着昏暗的走道前进。宽阔高耸的走道似乎永远都没个尽头。走廊呈纵向略微拉长的六边形，走道内部的地面宽度始终保持在十五码左右，铺着制服蓝的超大号地砖。走廊高约二十五码。墙面（下斜坡的面板以及光怪陆离的顶部空间）显然是由一种抗激光陶瓷材料制成。通道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天花扳，只有连续统一排列的巨型绗架，间隔十分合理。在绗架上方排布着密密匝匝的各种管道，间隙小得连水都渗不下来——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像是毛细血管和动脉接合点的物体。然而到目前为止，最有趣的东西要数位于上端墙面的红宝石般的不透明的六边形卵状凸面镜，几条触臂把它划隔成几部分。在整条走廊当中，每隔五来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而每十二个当中，就有一个“大奖章”般的团花图集显得尤为精美突出。第十五小队进入了另一条延展过道，在这条走道中，他们的影像映射在和刚才相似的凸面镜上。不过这一次，这种镜面位于墙面的下部，而且只有一面墙安置了这种设备。

　　小队顺着堡垒的纵轴笔直前行，大约驶过一英里，他们在漫长的曲线尽头终于遇上了第一个Ｙ字形的对称交叉路口，两条同样的过道分刖通往左边和右边。拱门上的线条相当规整，使人感觉既柔和又生动，然而事实上它和墙面一样是由陶瓷制成的。在网孔状的“天花板”上方，则是笼罩在红外线当中的伺服系统走廊。

　　黛娜再次命令大家停下来，她把队伍分成了两组：中士带领Ｂ组——马瑞诺、撒卫斯、库锐和罗德——他们往左边的支路行进；黛娜、尼科尔斯下士和第十五小队其他成员往右边行进。

　　“两个钟头后我们到这里会合，”她在敞开的座舱里对安吉洛说道，“好啦，出发。”

　　但丁的小组脱离了阵型，他们跟着中士缓缓开进正道。黛娜一挥手，Ａ小组也跟上了她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在第十五小队后面，三个看不见的古怪人形正无声无息地潜入，穿过了走廊，他们当中有一个佩戴着一枚类似于“大奖章”的宝石红装饰扣。

　　在拱门的门套里，五片呈中心对称的蚀刻金属面板向内收拢，封住了过道。

　　黛娜的小组迅速穿越了带着拱顶的舱室。这个舱室的墙面像是绷紧的皮肤，中间用肋骨一样的东西支撑着，舱室里空荡荡的，令人很不安。在前方，又是一个完全相同的六边形过道和另一个Ｙ字形岔路。

　　“现在我们该走哪一边？”鲍伊问道。

　　黛娜虽然不想再把这个小组划分成更小的单位，但他们必须充分利用时间。“鲍伊，你和路易跟我去右边的过道，”她停顿了—下又说，“希恩，你和其他人往左边去——明白了吗？”

　　就在黛娜发号施令的当儿，鲍伊碰巧往肩膀后头瞥了一眼，看到了某个东西躲藏时投射的影子。这里的灯光使人觉得很诡异，因此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大家——进入堡垒内部，他们就拿他的眼睛开玩笑，因此他不希望小队的战友把他当作妄想症患者，黛娜却发现他的呼吸很急促，整个人有些异样，便问他看见什么了。

　　“不过是个幻觉罢了，中尉。”他告诉她，这时，希恩的小组从他们当中穿过，把反重力悬浮战车开进左边的走廊。

　　黛娜同样也有受到监视的感觉——在这样一艘高科技的飞船里，怎么可能不受监视呢？不过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就是要让他们看见。

　　右侧的走廊通往一个全新的世界：虽然走廊还是六边形结构，但已经被完全封死，屋脊由数不清的肋骨状结构物所支撑。这里没有发现卵形的红宝石“大奖章”，墙面的上部和下部都是一系列连续的长方形轻型面板。一片全新的天地，却让人惶惶不安。

　　黛娜试着呼叫但丁中士，没有成功。

　　“我也接不通。”路易说道，他的语调明显很苦恼，“你以为我们该去找他吗？”

　　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突然，伺服电机启动时发出的隆隆撞击声打破了长长的沉寂，三名队员转过身来，他们看见整块面板正稳稳地从顶上降下来。

　　走廊正在进行自我封闭。

　　在他们前头，第二道门也在下降，更前边的第三道、第四道门也是如此。在他们的视力范围内，巨大的帘状装甲板从天花板中降了下来的向外运动，机械下降的声响在空气中回荡。

　　“快走！”黛娜着急地大声喊叫，“全速前进！”

　　反重力悬浮战车以最高速度向前窜去，正好钻出了第一道大门，他们就像三个在市区兜着风乱闯红妇的飞车手，以同样的方式穿过了十来道门。

　　突然情况发生了逆转：他们的前方出现了一道完全封闭的大门。把鲍伊和路易远远抛在后面的黛娜把反冲制动器的拉杆压到了底，同时打开左侧推进器，终于一点一点地把战车的尾部摆到了右侧。无论如何，她也不愿意从正面一头撞上那堵大门……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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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它的基不结构，对这种果实（它是在外星人的堡垒中发现的）的初步分析并没有揭示出多少其他方面的内容——它和现今在北方市场极少见到的某种热带果实比较接近。但后续的测试证明却非常能起的兴趣：实验室里一只尝过这种果实的黑猩猩显得尤为兴奋，柯克兰对此所做的评价是“一张通往迷幻旅途的单程票”。但它并不是真正的迷幻剂，事实上，细胞扫描的结果显示它的构成更接近动物而不是植物！……要揭开这个答案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明塔奥，《史前文化：超越机甲之旅》





　　战情室墙上那面巨型显示屏上，除了了静电杂纹和雪花之外，什么都没有。一个晃动的人影给它带来了暂时的生气，但不知怎么回事，屏幕上又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和第十五小队失去了联系。”一名技术员向爱默森将军汇报。

　　“增大功率，”爱默森的口气很严历，他更倾向于否定这一最新结果，“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

第二名技术员非常清楚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返回原处继续工作。“不行，”过了一会儿，他告诉爱默森，“干扰实在太强了。”

　　转椅上的安德森上校把身子扭过来面向爱默森，“找们是否该考虑派遣一个救援小队？”

　　爱默森摇摇头，什么都没说。派-个小队已经够多的了……失去两个心爱的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力。他把手捂在脸上，担心发生最可怕的事情。但丁中士的分遣小组沿着左边的通道来到一个巨大的像是货舱一样的地方，这里摆放着整排令人困惑的洛波特技术机械。

　　“要是路易现在在这儿就好了。”安吉洛对手下人说。

　　他们全都下了反重力悬浮战车聚集在一起，对舱室内的奇妙设施大感惊讶。这个舱室大得难以丈量，一眼望过去，只看到黑乎的暗处没有尽头。舱室内有一个巨大的圆锥体发生器，周长足有三百码。还有另外一整套发生器装置，它将但丁从未见识过的能量——某种原始的亚原子火焰——分流出去。这种具有生命特质的液态物质如同鲜血一样在传输管道中脉动，在各个发射器和机器之间流淌奔涌。这时，显示屏将琥珀色的滤波图表传输给机器人读取器，通过一种充满颤音和粗糙刺耳的语言与另外一台仪器进行通讯。

　　根本无从探究这间舱室高度几许：在他们上方不知究竟有多少层相互交织的沟渠和管道，巨大的球形反重力远程红宝石监视器所投射的红外线照射在管道上，映亮了舱室内排布的须状分段天线。

　　“瞧这地方多大！”二等兵罗德叹道。（安吉洛恨不得一把把这个家伙拎越来——他只想制止这个家伙没完没了的玩笑。）

　　“闭嘴，”中士说，“保持警惕，睁大眼睛寻找一切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东西。”

　　“威胁？”玛瑞诺有些怀疑，他牢牢捏紧了手里的突击步枪。“所有东西都对我构成了威胁，中士。”

　　“随时都能让我下地狱。”撒卫斯也跟着附和。

　　但丁转过身，冲着他们两个提高了嗓门：“我说了闭嘴，我不想再说第二遍！再有谁说话我可就不客气了！现在，都散开！注意不要离开其他人的视野范围！我们有事情干了。”在他们上方，一个遥控眼球闪了两下，把这伙人和机甲的影像摄入鱼眼状的透镜里。那套量装置十分娴热地微微旋转了一个角度，投射出一系列由光线组成的图案。

　　在舱室上方的某个走廊当中，这道信息传递到一个隐藏在阴影中的生物那儿，然后它便遁入了黑暗。二等兵罗德脱离了排成紧密队形的团队缓缓向外移动。待在原处等待中士对自己的高谈阔论大发雷霆是愚蠢的——现在他还能从脑子里翻出那些关于威胁和诅咒的话，然后一字不漏地全背出来。二等兵藏在面甲之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往后稍微退了一步。可突然有个东西把他往外拖：他的喉咙被紧紧地掐住，不但呼吸不到氧气，还让他的喉咙说不出话来。他想要挣脱出来，可不管如何努力，他还是感到眼球正胀大，并向外凸起。他听到，并也感觉到脖颈断裂的声音，死神在他的耳边晃荡着……

　　“……而且我要你们随时向我汇报看到的可疑物体。”安吉洛总算把话说完了。他举起武器降下面甲，这时，网络中传来库锐迷惑的声音：“嘿，中士，罗德不见了。”

　　但丁立刻端起武器转往最后看到二等兵的地方。撒卫斯和马瑞诺变换了一个警觉的眼神，跟在中士的后头。

　　“罗德！”但丁轻声呼喊。他拉下面甲，又一次在网络中呼唤他。没有回应。他转过身子看着他的队员，“好了，别傻站在那儿，快去找他！”他又对库锐说，“看能不能和中尉取得联系。”

　　但丁再次检查了一遍他的武器，心想如果罗德跟我开玩笑，那么从现在开始准没他的好果子吃。

　　突然，整间屋子毫无征兆地被激光火力分割成了几个部分。“离这儿远点！”黛娜警告鲍伊和路易。

　　他们俩也像黛娜一样掉转反重力悬浮战车，用激光武器瞄准了装甲大门。

　　黛娜的机甲终于停了下来，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尾部完全调了个个儿。只差两米的距离就一头撞上大门。现在，她重新把机甲开到走廊中间距离大门三十米的地方。这个障碍物的质地可不像墙面的陶瓷类材料，而是由某种高密度金属制成，路易认为可以用激光把它切开，对此他有十足的把握。

　　“能联系上但丁中士或者乔丹吗？”在瞄准之前，黛娜又问了一遍路易。

　　路易摇摇头，朝她做了个大拇指朝下的手势。

　　“甚至连我的视觉传感器都失效了。”他在网络中答道。

　　她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深入堡垒内部至少一点五英里，而且走道的墙体厚实得惊人。她同样没有对这些屏障显露出震惊的神色，因为她始终感觉到他们处于某些人的监控之下。

　　“你觉得他们已经被捉住了吗？”鲍伊忧心忡忡地说。

　　“你想的和我一样。”她随口答道，然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激光上，“好啦，现在我们开始行动。”

　　她松开激光武器的扳机，走道里残留的烟雾仍然很浓，尽管目光无法穿透浓烟，但她的眼睛仍然盯在障碍物大体的位置上。路易提醒过她，那样只会让她瞎忙活——他们可能需要借助穿甲弹慢慢把它打穿。不过路易也并不总是对的：它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费劲，激光直接在大门上烧出了一个大洞。

　　“嗬，看来情况没那么糟。”烟尘散去之后，黛娜说道。

　　她抓起步枪跳下战车，小心地靠近了大门。大门的后头是一小段走廊，它通往一整套设备和一个通风孔，她以为那是堡垒的水循环系统。不管它是什么，既然上面连接了那么多的轴杆和管道，她认为那就离目标已经不远了。

　　“你看到什么了，中尉！”路易在她身后问道。

　　黛娜掀开面甲，“没什么，不过我们起码逃出了那个陷阱。”鲍伊和路易跟了上来，她警告他们俩别走散了。四周都是滴水的声音、嘶嘶作响的怪声和怒号声，他们觉得自己走进了巨大的地下室，不过这里也有点别的东西：那是一种与风中谐音极其相似的声音，轻柔但又没有调子，它似乎没有经由耳朵就进入了大脑，像是通过第六感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个声音似乎充满了整个空间，不是从单独的声源发出来，让人感觉如同置身于满月的光照之下，好几次都让黛娜想起了铃声和盘形钟的声音，可不等地辨认出来，它又变化成竖琴或是打击弦乐的风格了。

　　“那是音乐。”鲍伊对发了呆的黛娜说道。

　　这种声音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它渗透了她的身心，仿佛她自身也化作一件乐器：她演舞着记忆的歌，歌声像梦一样虚无缥缈，难以捉摸。

　　“你没事吧，中尉？”路易的问活让她如梦初醒。

　　她摆脱了怪声的干扰，提议找出声音的源头。路易的面甲早就掀开了，他仍然戴着那副永远也不会摘下的护目镜。他把耳朵靠在洞口的一根通风管上，示意黛娜和鲍伊过来，然后三个人蹲在管道周围专心致志地听了一会儿。

　　“也许那是对次品做检验时发出的声音”鲍伊猜想。

　　路易没答理这个玩笑，“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生命信号。我们必须探究它从何而来，以及如何产生的。”

　　黛娜站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揭开这个谜。路易感到非常激动，他连珠炮似地向地发问，快得让她根本来不及答话。她让他闭上嘴，把注意力放回到声音上。等她再次抬起头，路易却“穿过”墙壁掉了进去。希恩和他的同伴——乌鲁夫和克兰斯通——正待和某个像是“干燥室”的地方，它离水循环室还不到二百码（尽管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但和中尉的分遣小组却隔了三个高密度陶瓷舱室。

　　“干燥室”是希恩取的名，正如黛娜假定的“水循环空”一样，尽管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名词，那几个二等兵还是花了好几分钟才想明白它是干什么用的。

　　这里没有土壤，也没有盛放培养溶液的器皿或是人造阳光，甚至连水蒸气、提纯的氧气和二氧化碳都没有，只有一排接一排的似乎是倒着栽培的外星植物。它们的中央是一个近乎乳白的球体，周长大约有十米，坚韧的鬃毛状的藤须缠绕支撑着它们。（克兰斯通联想到上个廿纪相当流行的藤蔓类装饰植物，但他并没把这个想法告诉其他人。）这些球体距离舱室地面五到十五米不等，许多苹果那么大的单生果实依附在它们下方的茎干上或是延展到地面，但它们的颜色却像草莓那么鲜艳。

　　三个人离开急速运转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靠近舰察。希恩掀起头盔面甲，在手里随意玩弄着其中一枚果子，然后用肘把它击个稀烂，碎碴弹上了半空。他们的话题从植物本身转移到小队尚未遭遇到任何抵抗之上：没有人敢尝尝那个果子，但希恩却想摘几个成熟的标本放进他的反重力悬浮战车留作将来研究之用。

　　“真是疯狂，”这个用单手把果实变着戏法的人观道，“乍看起来他们做梦都想把我们赶出去，可为什么现在反而没有了动静？”

　　“也许被我们吓坏了？”克兰斯通猜测，“我只是是说有这个可能。”看到希恩投射过来的眼神，他赶忙补充道。

　　“你——你——你们几个，为什么要和安静祥和的气氛过不去呢？”乌鲁夫都开始结巴了。

　　希恩做了个鬼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杰克。只是太安静了。虽然现在你喜欢安静，但可别被它麻痹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否则，他们会让我们彻底玩完。”希恩把一个果子握在手里，用力一挤，“就像这样！”果汁溅了出来，浓浓的白色果汁沾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路易·尼科尔斯掉落的地方正位于多边形墙体的活动接合处，但在它的后面还隐藏着更加神奇和惊人的东西。

　　才看了第一眼——那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缸，里面装满了飘浮在紫色黏稠溶液里的零散肢体——路易差点把早饭全吐出来，护目镜后的眼镜睁得老大。鲍伊和黛娜也跟着他走了进来，两人硬生生地把到了嘴边的惊呼憋在了嗓子眼里。

　　一只还带着五根手指的胳膊碰触着水缸的边缘，路易立刻明白这间屋子是派什么用场的了。在他们后方是-个传送带，上面同样也是上下翻动的手臂和满满当当的人造头颅。

　　“这是个装配线！”鲍伊觉得难以置信，“一直和我们作战的外星人都具有人的特性！”

　　“别这么快就下结论，”路易提醒他，一边把身子靠在水缸上，前倾的身体眼看就要触碰到飘浮着的手臂和下肢。他十分谨慎，同时又充满好奇和痴迷，“全都是机器人的配件。”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他的嗓音里充满了惊愕。

　　黛娜决定冒险再看一眼，这时，她发现下士正拨弄着一条上臂的内部韧带结构和人造面部的肌肉。

　　“不可思议，”路易宣称，“这种肌理具有生命特征，摸起来一点也不冷，也完全不像金属……看来他们有一整套完美的生化机器人组合工厂。

　　鲍伊感到浑身上下直起(又鸟)皮疙瘩，他赶忙离开水缸观察这间屋子的隔膜墙——不管是什么，只要能找个借口逃避路易滔滔不绝的生理解剖课就行。尽管如此，科学术语还是不依不挠地往他的脑子里钻：细胞壁，液泡，细胞棒……一分钟后，升降机把他带到了上方。

　　他告诉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挣扎只是徒劳：无论是离开脚下发光的碟形物体，还是迈出环绕着自己的球体，在目前看来都是冒险行径，他只知道这次的行程可能会把他带到堡垒的外头。对他来说，在激烈的战斗之余能够有些小的调剂倒也不错。

　　然而，随着碟形升降机的戛然而止，逃离苦诲的梦想也就突然破灭了。鲍伊把地上的东西拣了起来——谢天谢地它还在那儿——他端着突击步枪，朝泛着白色微光的雾气喊道：“好吧——这到底是怎么了？！”

　　一阵乐声回答了他的问题。他们曾经在水循环舱室听到过这种声音。天知道现在的位置和那个地方隔了多少层甲板，只不过现在离声源更近了，他意识到这种曼妙的声音正在周围回荡。他扣上头盔面甲，小心鬓翼地朝发亮的薄雾中迈出了一步，然后是第二步、第三步。他又往前走了几步，辨认出了白光的边界，那是一条走道，和先前的那些六边形走廊十分相似，但要略小一些。过道的地面如同抛光了的大理石，墙面上也布满了花纹，除了偶尔出现的几颗卵形的红宝石状的“大奖章”外，几乎什么装饰都没有。像风一般缥缈的歌声充斥着整条走廊。这条走廊的尽头有什么东西，可最终他却发现那只是一扇门。

　　随着鲍伊的靠近，两扇门板从六边形的过道向两旁滑开，露出一个较小的厅，里面对称装饰着两排罗马式的圆柱，以及墙壁上的那种“大奖章”。头顶上是连续的拱形天窗，顺着它的两边悬挂着成串的苹果大小的红色果实。一束束阳光投射在大厅的无缝地面上。

　　鲍伊顺着声音掉转方向，走进一间与之相交的厅堂，它的拱顶同样由肋骨状的结构所支撑。乐声更强了，声源似乎就在鲍伊右侧的黑屋子里。鲍伊在入口处踌躇了一下，他再次检查了一番自己的武器，然后走了进去。他躲在暗中，只见有个女子坐在一个监控器前边——那是一种怪模怪样的设备，飞船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般光怪陆离——在鲍伊看来，它像个倒置的贝壳，上面镶嵌着色彩斑斓的细丝，就像一尊竖琴。而且，这个姑娘也漂亮得如同天上的仙女：她的个头比鲍伊略低，一头深绿色长发，如果把垂在背上的束发饰环打开，它会一直垂到膝盖。她身穿天蓝色薄绸紧身装，珊瑚色的薄纱披风和紧身胸衣，半边肩膀裸露在外头。她一转身，注意到鲍伊的出现，这时她的小手还停留秤光线控制的器具上。她的手僵住了，乐声开始发颤，鲍伊这才意识到原来她是在弹奏乐器：她就是音乐的源头！

　　他立刻明白自己把她给吓住了，于是赶忙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使自己看起来比较有亲和力。他把武器扛在肩头，保持平稳的音调和她说话。

　　“别害怕，这样好点了吗？”他指了指肩头的步枪问道，“相信我，你根本用不着怕我。”鲍伊壮着胆朝她迈了一小步。“我只是来欣赏你的演奏，我自己也很喜欢音乐。”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竖琴前面，睁大眼睛盯着他。鲍伊一边滔滔不绝地说话，一边向她靠近，同时还在观察：系在右手腕上的带子，长发衬托出的那张纯真的脸……

　　“现在你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有人说音乐是宇宙的共通语言——”

　　突然，她站起来想要逃跑，鲍伊赶忙拦住。“别紧张，”他重复着那句话，“我不是怪物，我是个人——和你一样。”听到自己所说的话，他才想起自己正穿戴着全副甲胄站在她面前。他摘下了“思维帽”，看见她的表情略微缓和了一些。他感到几分鼓舞，于是向她作自我介绍并询问她的名字。他先试着和她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听不见声音，最后干脆一屁股坐在竖琴后边的高背椅上。

　　“我差点忘了，音乐是宇宙通行的语言。”他说道，他对着那台乐器，却不知该从何着手。“也许这个能行。”他朝绿头发姑娘笑笑。而她却疑惑地站在他旁边，尽管所有的东西她都听得清清楚楚，但却没有做出一点反应。

　　鲍伊看着上升的光弦，对不断变化的色阶大感惊讶。他把双手放在坚琴上，手掌向下运动，止住了流淌的光影。随着音调的改变，他试着寻找色彩和音阶的关系。他回忆起自己曾经读过的一篇晦涩的音乐课文，似乎和玄妙的毕达哥拉斯单阶①有关……然而他并没有在这尊竖琴上找到乐感。他很快意识到，这位竖琴乐手也弄不清鲍伊自己的意图。

　　【①毕达哥拉斯建立了音乐理论的基础：单阶。】

　　“从你把它调校好开始，这件乐器已经使用多长时间了？”他半开玩笑地说。这时，那个姑娘凑上前去为他示范。

　　鲍伊专心致志地望着她，她的突然靠近更甚于优美的音乐，使得他神魂颠倒。当她优雅的双手继续拨弄光弦的时候，鲍伊又感觉到一种舒心的魔力，这种感觉他根本无法形容。除了发现竖琴师和她的乐器正是他要寻找的声源之外，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仿佛是被竖琴邀请来的。

　　“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美的声音。”鲍伊轻声说，“而你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姑娘。”

　　他起先的语言沟通对她几乎没有一点效果，然而这句话似乎令她踌躇了一下。她从竖琴前面转过身盯着他，仿佛他的话变成了她所能理解的音乐。

　　突然，屋子里涌进了明亮的光线。

　　鲍伊在惊吓中回到现实，他从座位上跳世来，头盔掉落在地板上，这时，一个刺耳的合成语音说道：“不许动，地球人。”

　　尽管如此，鲍伊还是伸手取他的步枪，他冲着竖琴师和全副武装冲进房间的士兵吼了音：“圈套！”

　　“别干蠢事。”另一个士兵警告他。

　　鲍伊知道怎样才是明智之举，于是把手从武器上抽了回来。很难得知在这套闪闪发光的外星盔甲中是否藏有人类，但鲍伊明白，这些步兵是由不久前看到的机器人部件组装而来的。这两个步兵和人类个头相仿，配备着普通激光步枪，被笨重的甲壳状头盔和护甲以及披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士兵正僵直地站在他身后。

　　“再动就要你的命。跟我们走——立刻。你也一样，缪西卡。”

　　他们喊出她的名字，鲍伊转过身子，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他甚至觉得自己快要笑出声来了。这时，一个机器人说：“好了，地球人，现在给我安静点儿，”——这几句话简直像是从古旧的电影中摘抄的。

　　鲍伊掂量着他们俩的斤两。那两个人并肩而行，距离他三码远，尽管他们用枪指着他，但却更像只是为了把他抓住而不是打死。鲍伊发现了滚落在地上的头盔，便想抓住机会动手。他向前迈出一步，做出要投降的样子，然后迅速伸出右脚向头盔踢去，头盔正打在一名机器人的脸部，然后他低下(禁止)子扑向另一个家伙。你个步兵结结实实地挨了他一记重肘，跟踉跑跄倒退几步终于站稳了脚跟。鲍伊把他扭住，却发现第一个机器人已经恢复了知觉并举起步枪向他瞄准。他屏住呼吸，松开了第二个机器人，这时，第一个家伙开火了，几发射束正打在同伴的脸上。面对这个转眼间瘫倒在地的庞然大物，鲍伊和活着的机器人都没有挪位。接着，鲍伊操起自己的步枪，几发子弹射中了突然间怔在那儿的外星人，那个士兵嘭的一声倒在地上。

　　鲍伊转过身面对着缪西卡，他得意地挺了挺肩膀，但这个绿头发的莴苣姑娘①一点儿都不像被搭救出来的样子，而且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自已刚刚杀死的两个正是她的同胞。缪西卡的手不停地颤抖，像只受到惊吓的小鸟，她满面悲痛地望着他，慢慢地向后退，仿佛等待着下一发子弹向她身上打来。

　　【①格林童话中的被巫婆囚禁在高塔中的姑娘。】

　　鲍伊终于明白过来，他试图向她说明刚才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别告诉我你还在怕我？”他把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而她却将脸埋在双手之间。“我把你从他们俩手中救出来了，不是吗？这不正说明我是你的朋友？”

　　缪西卡呜咽着，他一边说话，她就一边摇头，他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必颂要傲的就是离开这里……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她闻声挣脱鲍伊跑了起来。鲍伊跟在她的后面。突然，他们身后引发了一阵爆炸，猝不及防的缪西卡小腿上挨了一枪。鲍伊赶上前去把她扶起来，心想刚才她一定是在向他示警。他回头看了看把枪射偏的士兵：那个机器人还跪在地上，但现在鲍伊已经犯不着为他浪费子弹了，不到一秒钟，这个家伙就以面孔朝地的姿势扑倒下去。

　　但竖琴的主人再一次挣脱鲍伊逃跑了，她穿过一扇蓝色和红色交错的三曲臂门——她刚一靠近，绘着超现代主义图案的六边形门扇就分为三片向内缩进，接着又迅速在她的身后闭拢。

　　鲍伊飞跑着追赶缪西卡，却失去了她的踪迹，这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条圆柱形的过道。他想碰碰运气，便探头向右张望，她果然在那里：那个姑娘顺着一条走廊轻快地进入了与之交汇的大厅。

　　“啊，这样更好！”鲍伊关了

　　随着她的再次消失，追逐又继续进行。“别紧张，”鲍伊在她身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你的腿受了伤，别跑那么快。”可他心里想的却是，她不该老躲着自己。他希望能对她表示自己的关切，这可要比承认失败更为有效。不过这时他却注意到，她的腿上并没有受伤的痕迹，而在一分钟之前，他确确实实地看见那里受过枪伤。他想了想，发现自己更加迷惑了：缪西卡的头发似乎比现在看到的这个姑娘更绿一些而不是偏监，她是缪西卡吗？

　　交叉路口越来越多，六角形过道事实上已经组成了一个迷宫，这些过道就像下层甲板那些光滑的过道的翻版，只不过在墙体上多了不少“大奖章”，此外，血红色的吊顶板似乎也布满了轴状突起和树枝状的结晶。

　　鲍伊在扭曲缠绕的迷宫中失去了她的踪迹。他静静地站着，渴望听到她传来的任何声音。但他听到的却是某种大型摩托化机械靠近的噪音。他从肩上摘下步枪站在走廊的正中，等待着将要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出现的某种未知的事情物。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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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梦游吗？

　　呵呵，鲍伊就梦游过。

　　                             ——摘自安吉洛·但丁的评价





　　这是一间由酷似生命体材质的物质所建造的舱室，由于无法满足史前文化的需要，它已经被废弃很久了。此时，洛波特统治者正在这间舱室里观察被他们故意放进飞船的人类。安置在走廊上的那些被路易称为“大奖章”的红宝石装饰物就是他们的耳目，一旦人类偏离了它们的监控范围，洛波特统治者们只能依靠被称为“终结者”的智能能机器人士兵——就是差点抢先制服鲍伊，以及和但丁的分遣小组交火，并在发生器舱室设下陷阱杀死一名敌人的装甲生命形态。

　　年迈的三位一体洛波特统治者并站在灌木大小的蘑菇状设备前的固定位置上，这是他们和物质世界进行交流的界面。人们把对食物和生计的需求一代一代地传递给后人，然而史前文化罩的奴役和驱使下，洛波特统治者的生存目的却是为了赢得精神层次的奖赏，他们活着是为了史前史化本身，是为了和常人无法想像的世界进行短暂的接触。

　　尽管已经进化到如此高深的境界，但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永远地融入那个世界。因此，在真正掌握控制权的时候，就要对他们有所妥协，这样才能帮助拯救他们所铸造的濒临崩溃的帝国。经证实，前往地球的使命相当棘手，然而这次绝望之行是泰洛星的洛波特统治者们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佐尔藏在现已损毁的太空堡垒上的史前文化矩阵的最后一次机会。尽管这里埋藏着背叛他们的科学家无意失落的珍宝，不过，洛波特统治者们对摧毁这颗无足轻重的行星并不感兴趣，但是，这里的原始人妨碍他们去政变自己的命运，想打破他们向往不朽的企图，这些都是绝别不能允许的。

　　在洛波特统治者的游戏舞台上，好奇心依然存在：他们要看看地球人的形象和从前——在史前文化改变他们的命运之前——是否相似，这也许是他们允许一小队地球人率先进入堡垒内部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地球人已经证实了他们好勇斗狠的本性：洛波特统治者刚一出现，他们就立到开火，迫使他们将冲突升级，好像急着让他们完成天顶星人未完的工作——这里仿佛步入了世界末日。

　　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他们进攻受阻后的侦察手段？这支小规模侦察部队除了可以确定他们在和谁对抗外，可以说一无是处。他们正在向理性分析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耗费他们的人力和资源，来进行一场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因此，为了观察人类的思维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洛波特统治者允许对这些闯人者进行几项测试。毕竟，他们并没有真的把打败天顶星人舰队的这股向量当作儿戏。

　　洛波特统治者曾经侵入被称为ＥＶＥ的地球人主控计算机系统以获取数据，但地球人阻止了他们这种旨在获得史前文化矩阵信息的努力。

　　洛波特统治者准许地球人进入下层通道，那里通往飞船的机械舱室。他们对小队分散行动的举动很感兴趣，这说明他们的确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行动，而不需要进行智能指导。他们同样还表现出了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在洛波特统治者的种族当中是闻所未闻的。发生器舱室里的一小伙人和终结者交了火——士兵已经探明了人类在近距离战斗技巧中的实力；另一组人迷了路跑到奥普特拉树所在的舱房；而第三组则发现了机器人组装生产线。

　　最后一组地球人的一名成员竟然还与缪西卡进行了交谈，她是宇宙竖琴的女主人，她的乐声是内部控制中心克隆过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现在，这个人类又和他的队友们会合了，他们正返回预先指定的集结地点。第二组也在回程的途中。因此，洛波特统治者把他们的想法传递给终结者，制止了发生器舱室里的遭遇战，放走了第三组地球人。一旦人类集结完毕，洛波特统治者就可以再次对人类组织起一系列新的挑战。为了看清堡垒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罗尔夫·爱默森将军和安德森上校、格林上校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侦察小组已经比预定计划晚了一个钟头，他们安全返回的希望正迅速消散。爱默森作了努力，他命令部队对堡垒展开一次强攻，希望这一轮猛烈的打出能够减轻小队的压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像去掉了挡板的老式弹子球那样行动自由。然而，这艘堡垒不但没有屈服，反倒押上了更多的赌注。空中布满了搭乘反重力悬浮平台的生化机器人，他们同时还派出步兵和坠落地周边的各个小队参与作战，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赌博，但现在还不到清算的时候。

　　战情室像蜂房一样繁忙。三面大型屏幕正对着指挥官的工作台，向他们诉说着失败的悲怆。

　　爱默森坐回自己的位置听取战场上最新的军情汇报，没有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一架派往三十四区接应ＡＴＡＣ部队的救援舰被击毁，空中部队在敌人堡垒的炮火打击下遭受了严重的伤亡，绰号“亡命徒”的第十四小队全体阵亡。敌人侵占了第五防区，一个救护班被召往930号掩体，那里有接近一百人陷入了困境。到处都急需医护兵。

　　“你和斯特林中尉重新联系上了吗？”格林上校问一名技术员。

　　“没有。”一个声音答道，“不过我们还在努力。”

　　格林的呻吟和叹息正好被爰默森看见。

　　“别对斯特林中尉失去信心，上校。”他的口气显得过于严厉，“在完成任务之前，她是不会放弃的。”失去了头盔的鲍伊晃晃悠悠地坐在黛娜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驾驶座后部略高一些的地方，他正要把自己被升降机载到缪西卡的竖琴所在的舱室的经历一股脑儿告诉中尉。他从来都不曾对黛娜不计后果的战术表示过什么好感，但他又想，现在至少有个机会从他朋友的角度观察一下事态的发展。黛娜差不多是以最高速度侧过反重力悬浮战车穿越了漆黑的过道，她很随意地把瓦尔基里打了个旋。尽管她开启了回转稳定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使用它。水循环舱里的迪迪瓦迪迪号已经被他们遗弃，并且设置了自毁程序。尽管他的故事似乎破绽百出，但为了让自己的注意力从战车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碰撞中转移开，他仍旧概括地讲述着那一系列事件。

　　“你是说她在腿部受伤之后居然还溜掉了？”黛娜有些怀疑。

　　“我知道听来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我亲眼所见！”鲍伊辩白说，“她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之一。”他又满怀憧憬地添了一句。

　　黛娜这才恍然大悟，回头笑了。当她的目光移开后，鲍伊突然感到一阵心悸。

　　“也许她是个机器人，鲍伊。”

　　“不可能。”

　　“我猜想她不过是个梦境——不管怎么讲，你说你觉得自己被送上了堡垒的高层，而我们却是在刚进飞船的那一层把你找到的：我们可没坐过什么升降机，鲍伊，我们甚至连楼梯都没见过。”

　　“可我告诉你我上去了，黛娜！我分得清上面和下面，这你知道！”

　　路易也通过外部扬声器发表了意见：“那是在你清醒的时候，鲍伊。我觉得你犯糊滁了。回忆一下任务简报中记叙的格罗弗探险队进入ＳＤＦ－１的内容吧：当舰长的小队离开太空堡垒的时候，他们确信已经过去了好几个钟头，而守卫在堡垒外部的士兵却发誓说仅仅过了十五分钟！”

　　“有可能是某种超空间航行的延迟效应造成的，”路易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由某种我们尚不了解的原因引起。也许太空堡垒的内部和外部的确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以后我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黑暗的过道突然变得开阔起来，而且充满了亮光，黛娜和她的同伴发现自己突然来到了抛光的地面上，这里跟地球上最纯净的海面一样蓝——如同一条绚丽夺目的冰封运河，它的两侧是连绵不断的墙体，墙体上有不少角楼和拱道。此情此景让人回想起全球内战前的古罗马或是佛罗伦萨。每一座建筑的高度都超过两百码，房屋的正面由扇形曲线勾勒而成，中楣点缀着华丽的圆柱状拱廊，此外还有一扇带有圆形顶棚的大门。在其他地方，优雅的拱桥跨过运河，在舱房顶部的环形灯光照射下巍然耸立。

　　尽管他们是初来乍到，但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了——这些居住者是人类。

　　“起码他们看起来像人。”黛娜评论道。

　　所有的外星人都躲在拱廊的下面，盯着第十五小队的两辆战车组成的队列，但黛娜却不曾发现他们流露出丝毫的恐惧，他们有的只是强烈的谜惑感。这些人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又在干些什么，诸如此类。他们的衣着有种超现实感，而且带有理性色彩，和黛娜在书本上读到的罗马帝国有很大的差异。这不过是太空船内部的罗马的仿制品罢了。他们的衬衫和长裤都采用同样的剪裁方式和布料，只有在颜色和项圈上才显出各自的特征，紧缩的袖口也分为蓝、灰、金等颜色。

　　突然，鲍伊喊道：“中尉，把战牟停下——我看到那个姑娘了！”

　　黛娜和路易关掉推进器，把机甲停在那条所谓的街道上。

　　黛娜不知道这样招摇过市是不是对他们有好处。她扫过表情麻木的人群中一张张迷惑的脸，寻找一个绿色头发的姑娘。

　　“你确定是她吗，鲍伊？”

　　“我敢肯定——她是个好人！我当然认——怎么回事？不可能！我看到了两个！”

　　“这里所有的人不是双胞胎就是三胞胎，”路易说道，“他们一定是克隆人。”

　　黛娜顺着鲍伊的视线看到了一个穿着薄纱的姑娘，她很迷人，和她并肩站着的正是和她一模一样的双生子。克隆人，黛娜对自己说道。他们只可能是克隆人，就像天顶星人一样，这勾起了她对自己种族的回忆：他们是从洛波特统治者的细胞取样中培育出来的，她也具有这方面的特征。她突然想到，这些克隆人很有可能就是她的姐妹或是兄弟！黛娜发现白自己正在寻找和自己长得相像的人。

　　“如果司令部知道他们的情报侦测报告的结果是正确的，一定会很高兴。”她听到路易的话音。

　　这时，三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穿过喃喃低语的人群，包围了反重力悬浮战车，还举起了激光武器。

　　“啊噢——看来我们又有伴了！”

　　“不许动！”其中一个终结者喊道。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你瞧——我告诉过你，尽是些劣质电影的对白。”鲍伊说。

　　“这电影该叫《牛仔和罗马人》。”路易嘟囔着，“我们该怎么办，中尉——朝人群中的他们射击吗？”

　　“不，”黛娜立刻说道，“如果朝人群开枪，我们就会打死打伤很多无辜的人，我们得试着冲出去！你最好跟你的女朋友们说再见！”她朝鲍伊看了一眼。反重力悬浮战车刚从地面升起，终结者就开火了，他们根本不理会被射偏的子弹打中的克隆人。

　　瓦尔基里号和动线号飞速离去。在隆隆作响的座位上，鲍伊紧紧拉着黛娜的手腕。敌人朝反重力悬浮战车打来劈啪作响的白色枪弹，引发出一道道火焰，而他却根本没有在意这些，只是回过头盯着那两位音乐家。“孩子，这次任务简直就像一场洗劫，”克兰斯通对希恩说道，“我猜这些爱开玩笑的家伙们一看到我们进来就弃船逃跑了。”

　　“我开始相信你是正确的了，克兰斯通。”希恩承认道，他心不在焉地扳弄着头盔，然后慢吞吞地把坏消息号从走道的集结地带开了出来。自从他们离开干燥室之后就风平浪静，而在约定好的一个钟头之内，黛娜和但丁都没有露面，他决定带着克兰斯通和鸟鲁夫前往黛娜的分遣小组所在的走道探探虚实。“就连星期日学校组织的野餐发生的事儿都比这多。”他说道。忽然有个东西从集结点方向的高处快速开来。

　　还不等希恩抓起武器准备作战或是指挥手下人做出反应，黛娜和路易就一步不停地冲了过去。希恩高声叫喊，突然意识到如果他们看都没看到自己，就更不可能听到他的叫喊了。但他还是喊了出来。

　　接着，黛娜的小组也猛地刹住了车。

　　“哇！”黛娜呼喊着，“刚才我还在想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们这些家伙了呢！”

　　希恩不明白黛娜这会儿怎么这么兴奋，“是啊，见到你们我也很高兴，中尉。不过我可要告诉你，这可是我干过的最乏味的活儿。”

　　“乏味？”黛娜和她的小组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盯着他，希恩可能短时间内还无法领会这种眼神。

　　“可不是，我们还以为外星人弃舰逃跑了什么的。”

　　黛娜、路易和鲍伊突然同时七嘴八舌地冲着他说起话来。格兰特讲述着他的经历：被一个无形的升降机送到一个绿头发姑娘那儿，接着又被敌人拦住，然后又是一场追逐——他们损失了一辆反重力悬浮战车，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再把它开同来——他们找不到回去的路。接着他们又去了居住区，然后从那个和古罗马相仿的地方逃离——那里除了长相一摸一样的克隆人和穿戴着甲壳状盔甲的机器人士兵外，什么都没有……

　　等他把话说完，希恩惟一能做的就是和同样困惑的队友交换了一下迷惘的眼神。

　　“嘿，我们看到了著名的灯泡树林。”他公司黛娜，“我猜那些步兵是出于某种原因才故意避开我们的。”

　　希恩刚说到这儿，但丁的分遗小组——唯独少了罗德的反重力悬浮战车，不幸的是，连带罗德本人也不见了——盘旋着进入视野，和他们在走道里会合了。但丁把外星人是如何摸到附近把他们困住、又在最后关头出人意料地撤退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他的话说到一半，脚下的地板突然陷落，九辆反重力悬浮战车和十个地球人掉进了黑暗之中。“大家都还好吗？鲍伊？”黛娜在黑暗中喊道。

　　她感到全身又湿又粘，但那肯定不是血，而是地上的什么东西。触摸黑暗中的东西反而会引起更多骇人的遐想，因此她朝相反的方向摸索，希望能够碰巧找到自己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如果所有的人都像她一样落在柔软的东西上头而没被反重力悬浮战车压着，那恐怕真是奇迹了。这个地方就像失去了重力一般——一如黑暗静默的月球表面。她的队员一一作了回答。

　　“所有人都在，显然大伙都没有受伤。”鲍伊喊道。

　　“你自己怎么样？”黛娜听到路易的声音，“我被你撞得全身都是瘀伤。”

　　“我觉得在这儿感觉自己和小猫一样轻飘飘的。”

　　“我们到底在哪儿？”安吉洛问道，“这又是股什么东西腐烂的味道？”

　　“我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厨师，不管在哪儿我都辨得出这种味道。”乌鲁夫说，“我不知道外星人都吃些什么，但这是他们丢掉的垃圾，我敢肯定。”

　　希恩、马瑞诺和撒卫斯都发出厌恶的声音。

　　只有库锐率先发出“啊噢”的怪叫……

　　他们头上方的机器启动了，伺服器隆隆运转，声音越来越大。

　　“嘿……等一下，”安吉洛说，“这是垃圾捣碎机！猜猜他们会把谁给搅成肉酱？”

　　“我看过那部电影①，中士！”撒卫斯突然呻吟起来：“他们想我样处置我们的脑袋，还有其他部位？”

　　【①指《星球大战》中卢克、莉柯和索罗陷在垃圾堆中的经典片段。】

　　“看来是要把大家的头部给压扁！”庠锐在黑暗中的另外一头喊道。

　　“读数显示有块厚实的钢板正朝我们压过来。”路易沉着地汇报，“我计算过，再过四十八秒，我们就会变成明天早餐桌上的薄饼。”

　　黛娜听到两三个队员团起污泥朝路易所杠的方向丢去的声音。路易挨了几团泥，他大声叫喊，一边吐着嘴里的污泥，一边说话。黛娜正在黑暗中缓缓向前爬行，她像盲人一样伸出手四处摸索，结果触到了一辆反重力悬浮战车。触感告诉她，战车掉进污泥的时候既没有倾斜也没有翻个儿，于是，她迅速爬上战车的甲板打开了车灯。

　　这是她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并非所有人都清楚自己身处的手曾糕境地，他们先是向四周张望，然后才抬头望着不断下降的垃圾捣碎机，是的，这和他们看过的电影当中有一幕非常相似。

　　“中尉，你得带我们逃出去！”撒卫斯尖叫道。

　　“往后靠，所有的人。我要在这轰出条道来。”

　　“不行，中尉，”路易警告她，“四周都是离密度陶瓷墙体。它们是抗激光材料。我看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如果你还记得电影里的…”

　　“那你就想个更好的办法，路易。现在，所有的人都给我趴在战车的甲板上祈祷吧。”

　　趴在甲板上就意味着将战车往垃城堆里送，不过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相比被高热量的等离子炮火熏烤，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

　　“不——不！”在步入死亡之门之前，路易的喊叫声又一次响起。

　　这一炮的确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它正打在墙上，但墙体却毫发无损。接着，射束又顺原路反弹回去，差点打中最后一刻才躲进座舱的黛娜。然后它又像颗充满能量的撞球，杀气腾腾地在屋子里接二连三地反弹了好几次，要不是躲闪及时，每个人都有被击中烤焦的可能，最后，这道疯狂的射束终于击中了舱室的地面，“轰”地炸了开来，正中黛娜乘乘坐机甲下方。

　　看来她是无法幸免于难了，刚才反重力悬浮战车站立的位置现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弹坑，就像一只地狱里冒着滚滚浓烟的水壶。

　　谢天谢地，该死的垃圾捣碎机终于停止了运动，亮光从那个洞口照射进来。他们都以为黛娜已经尸骨无存了，这时，却突然听到她的声音从破洞下方传来。满身垃圾的第十五小队聚集在弹坑附近向下张望。

　　机甲现在正位于垃圾捣碎机下方的一条通道中，而黛娜还坐在机甲里。好几辆反重力悬浮战车也跟着她掉了下去，此外还有浑身污浊的撒卫斯和马瑞诺，他们筛糠一般抖着瘫倒在地上，真是一群倒霉蛋。

　　“那么瞧——我就知道它管用。”尽管自觉没理，可黛娜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地面是防不了激光武器的。”

　　没人愿意再费力气告诉她捣碎机是自己停下来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顺着洞口跳了下去，然后使劲擦拭身上的污渍。走道里的一架监视器闪了一下。引起了洛波特统治者的注意。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构想的那样，然而三个上了年纪的洛波特统治者还是认定：无论局势如何演变，他们对人类的了解又更进了一步，而这也正是此项测试的目的——即使这个女兵误打误撞用大炮轰开了未经防护的地面。如果还有什么疏忽之处，那就只能说明在如何对付这个种族的问题上，运气本身也应该纳入他们的考虑范围。

　　洛波特统治者的下一个计划就是，把这个最幸运的家伙——显然地是个指挥官，和她的队员隔离开来，看看她的下属离开了她的指挥会如何反应；在没有上级指挥的情况下，他们到底有多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又能想出怎样的计谋？他们成功地使剩余的九辆反重力悬浮战车中的七辆恢复了机能，而另外。两辆却陷入了垃圾和和污泥当中，机甲的推进器进了杂物——不花大量时间是清不干净的，但他们可耗不起这个时间。

　　现在，第十五小队已经登上了他们的机甲，鲍伊仍旧坐在黛娜身后，撒卫斯坐在马瑞诺后边，乌鲁夫坐在克兰斯通后边。中士、路易、希恩和库锐则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座车上。

　　“这一次你可真是歪打正着，中尉。”路易评价道。

　　黛娜调了调头盔做了个鬼脸，把沾在肩部护甲上的垃圾弄下来。“在我们离开这之前，先别忙着庆贺。”她警告所有的队员。

　　“我们该从哪儿出去？”路易把问题抛给整个小队，“没有头盔监视器，我们其至不能辩明方向。现在我们至少往下掉了一层甲板的高度，也许有两层，除非我们能找到回去的路，否则就别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航位推测法可以帮我们回到那个洞口。我跟你打赌，就是蒙上眼睛我也能找到回去的路。”中士夸了口。

　　“我们轰条路杀出去，”黛娜说道，“既然进得来，就一定出得去。不过大家要保持警惕……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我们又被人监视了……”

　　不等她说完，有个东西就从过道的天花板上跳下来朝她扑去。她听见希恩向她示警，可他的步枪却反应得更快——她的肾上腺素就像高辛烷值的汽油一样在体内奔流，她立刻捕捉到外部物体的移动情况。

　　奇怪的是，有某种东西告诉她：那是条蛇。当她抬起头向后张望被希恩击落的东西的时候，她发现意识里的幻象并没有错：它就像一根老旧的真空吸尘器线圈管道，只不过要宽得多，前端还有一个凶相毕露的突起装置。还不等希恩的第二发枪弹击中它管状的躯干，它就在最后一刻释放出一枚大型电光弹。它一头撞上了远处过道的墙体，差点打在黛娜的头上。这根管子一阵痉挛，断裂的颈部喷出一股带有恶臭的烟雾，但没有再次开火。

　　“好枪法，希恩！”鲍伊喊道。

　　路易朝这个高科技的暗杀武器凝视了半晌，才把目光移到自己的控制台上。他突然意识到，无线电系统重新恢复了功能。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全队人员，他们才知道现在一定距离堡垒的外墙非常近了，司令部可能已经重新追踪到了他们的信号。

　　“很好，”黛娜把面甲扣了下来，“我们出去。”

　　“这次大家别跟丢了。”但丁中士赶忙补充。洛波特统治者们再也不认为他们的客人搞的恶作剧多么有趣了，他们要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已使他们觉得有必要撕破通过心灵感应表现出的亲善脸孔，转为直接向终结者下达命令，决不能让地球人活着离开这艘飞船。

　　“确保所有的出口都已封闭，”一名洛波特统治者说道，“把哨兵派到Ｍ７９走廊去，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全部的兵力阻止他们逃脱。”

　　“注意让佐尔·普利姆跟着你那些哨兵行动，”第二个洛波特统治者用脑波语言补充道，他的话语无意中泄露了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动机。反重力悬浮战车开足马力顺着堡垒内部曲折的迷宫走道飞奔，卤素大灯刺破了黑暗。

　　“作好准备，”黛娜通过战术网络告诉自己的队友，“看来我们要杀出一条血路了。”

　　她并没有真正看到前方有些什么，但就在他们冲上斜坡回到正确出口所在的那层甲板的时候，机甲的大灯照亮了前方走廊整整一排的生化机器人。

　　带队的正是佐尔·普利姆——自从他们在麦克罗斯城的土丘遭遇开始，这个淡紫色头发的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就一直萦绕在黛娜的脑海里。弱小的身躯依附着五十英尺高的金属怪兽，这位精灵般的外星人正静静地站在他们前方。他高举手臂，示意这群地球人停下。可是反重力悬浮战车反而加快了速度，佐尔果断地把手往下一挥，这是叫他手下的士兵开火的信号。

　　黛娜试着把这个外星人赶出自己的意识，进行规避机动，“集中队形，开始战术冲锋！”

　　生化机器人朝不断逼近的反重力悬浮战开火，白色的光线充斥着整条走廊，喧闹的声响甚至可以把死人吵醒。

　　地球人的机甲在灼热的射束中蛇形穿梭，他们交互前进，向挡住他们自由之路的一整排外单人反击。

　　黛娜把反重力悬浮战车转到佐尔的方向，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佐尔的样子，她感到自己无法向他开火或是从他身上碾压过去，但另一个画面很快就取代了刚才的幻象：在跳跃的前灯的照射下，小队的人马看见在走道的地面上，他们的两个队友无声无息地伏在自己的血泊当中。

　　黛娜喊道：“那是西蒙和乔丹！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他们丢下！”

　　安吉洛表示反对，“不管我佯，现在去救他们已经太晚了，中尉——我们的麻烦就在前面。”

　　最后一具生化机器人正守在出口的位置。他们当然可以把他撞倒，但如果能生擒这个家伙显然更有意义。

　　黛娜通过思维将反重力悬浮战车变形到铁甲金刚模式。在她和鲍伊朝这个巨大的机械武士的脑袋冲去的时候，黛娜已预先做好了准备。

　　“你带不走他的，”鲍伊说，“他太大了！”

　　“他可没我的铁甲金刚大。”黛娜提醒他。

　　生化机器人跳了起来，而黛娜也驱动自己的机甲迎了上去。她用脑波挥动机甲的金属巨手，一把抓住了外星人前胸的装甲。

　　接着，瓦尔基里号和她的战利品飞出了那个无法修复的洞口，黛娜甚至懒得回头张望一眼。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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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脑子里老是想着“尤利卡”高电阻镍铜合金的事，我想，我是精神恍惚地跟着侦察小队的残余队员逃出来的！我也在考虑鲍伊和缪西卡相遇的事情。通过太空折叠，洛波特统治者的堡垒从超空间来到这里，飞船上一定还附着第四维度空间的连续统一体粒子，跟磁铁之于铁屑一个道理——就像记忆本身独立于流逝的岁月一般。我立刻着手对新的理论展开研究。这项研究基于当时的一个假设：光本身是由量子物质构成——当时我称之为“时间子”，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终于证明了这个假设——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不过改写了马克的时空扭转定理（尽管当时我对它还一无所知）：如果你能够以时间为由来控制出行，那么你理所当然也可以用出行来控制时间！

　　                                     ——路易·尼科尔斯，《光的幻想圆舞曲》





　　在斯特林中尉的十三人小队中，只有十名队员从这次侦察任务中全身而退。除去地面和空中支援部队为完成渗透任务遭受的伤亡，总体损失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让黛娜总算感到了一丝安慰。但在她看来，那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问题，她亲眼见到二等兵乔丹和西蒙躺在冰凉的地面上，他们的生命就在她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刺眼的前灯照射下消逝而去。还有她、鲍伊和路易在罗马风格的堡垒中心地带度过的短暂的一刻，他们所看到的生物究竟是双生或者三生的克隆人，还是由尼科尔斯在执行任务当中悄然发现的零部件组合起来的机器人呢？她的内心告诉她，他们是克隆人，是她这半个天顶星的兄弟和姐妹。

　　然而司令部对她的切身感受没有兴趣，准确地说，他们要的是监控系统在任务一开头就失去作用的确凿证据。

　　不过黛娜也立了功，她用机甲从外星人的飞船中掳出了一个生化机器人，这个外星人驾驶员显然又会留下不少有侍解决的疑团。

　　现在已经用不着任何人来说话：剩下的就要看看地球武装力量所对抗的敌军到底是机器人，还是像人类一样的生灵了。在汇报任务的整个过程当中，黛娜的脑子里一直在反复思考那些问题，她睡不着，半夜就从床上爬起来。

　　太阳刚刚升起，她和第十五小队的半数成员都到了战备室，他们激烈地争论，但各人在堡垒内部的经历都不尽相同，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在不到一个钟头的行动中，小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她则拼命想说服大家相信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

　　“他们很可能是我的亲人，我怎么能动手杀死他们？”黛娜最后这么告诉他们。她抽出手枪，现在那座遥远而又沉默的堡垒就位于武器的准星内。这时，但丁中士进了屋，他察觉到黛娜的异常，他把手放在她肩膀上。

　　“我，呃，我并不想打断你的话。”他说道，但他并没有真的把注意力集中到黛娜所瞄准的地方。

　　黛娜转过身掀开他的手，皱了皱眉把手枪收回皮套。

　　“打靶练习，嗯？真糟糕，这里可没有外星人让你瞄准。”

　　黛娜早就知道，安吉洛的狗嘴吐不出象牙，这次任务只不过让他确信了一个原本就存在的观念：外星人不过是靠生物工程创造的战争机器，除此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是。她知道他对天顶星人也抱有同样的成见，尽管外星人身上人的特征尚未得到证实，但这已经得到和他们交过手的男女勇士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希恩、路易和鲍伊都装作事不关己的样子。

　　“真不敢相信，中士。”黛娜的口气中夹杂着厌恶和疑问，她看看其他人，希望从中能得到支持，但没有一个人为她说话。她知道鲍伊同意她的想法，尤其在经历过飞船内部的特殊遭遇之后，但他却由于过于内向而没有站出来。

　　最后，仍由路易来为辩论作总结陈辞：和司令部的那些参谋一样，在得到确凿证据之前，他不会发表任何言论。

　　而希恩仍然和往常一样，哪怕天塌下来，他都高枕无忧。

　　“我想你们一定认为应该向看到的所有外星人开枪，嗯？这样你们就高兴了，是吧？”

　　安吉洛干笑一声。引她上钩可真是太容易了。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他只是想让她回归人类的阵营。“行啦，我们都消消气，中尉，我可不认为他们当中的什么人会在向我们开枪时手软。”

　　安吉洛转身背对着她离去。这时，一个通讯员一声不响地穿过自动滑门走进了屋子。

　　“长官，”这名副官敬了个礼，语气生硬地说，“爱默森将军请您来一趟。我马上就送您和尼科尔斯下士到贝齐博士的实验室去。”

　　黛娜叫通讯员到外而稍等片刻。她将小队的指挥权暂时转交给但丁中士，心里还在思考着自己刚刚打的一场小小的败仗。洛波特统治者也有同样的体会。

　　胆大包天的地球人刚刚逃出飞船，他们就召唤三位一体的科学家和政治首领前往堡垒的指挥中枢。

　　“我想要一份飞船受损情况的完整报告和微缩人最新分布图。”名叫博卡兹的洛波特统治者说道。

　　“微缩人”是洛波特统治者用来称呼他们手下众多克隆人的名词，自打天顶星人时代开始，这个词就已经在使用了。

　　他的嗓音中明白无误地传递出失望的意味，诵过外部特征和五彩长发的闪光，中性系的克隆人科学家就能立刻感知到他们的喜怒哀乐。

　　“大多数损毁部分都独立于反射动力模块之外，”一个蜂蜜色头发的科学家说道，“微缩人很可能再次发动进攻。我们必须提升作战效能。”

　　“局势怎么会如此演变？”达哥构思着措辞，和他的洛波特统治者同胞一样，他目光清澈，长着一个鹰勾鼻，修道士般的面孔包裹在生命之花形状的三重结构衣领之内。“我们从未打算毁灭这些微缩人或是他们的星球。”

　　那是年轻的政治首领说的话。要不是穿着参议员的装束，他在外貌上倒更像是个科学家。当然，经过生物工程的再造，他具备了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的天赋。

　　“微缩人在我们的压力下感到了威胁。”他提醒洛波特统治者。

　　“但他们必须知道，我们的克隆人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颠覆他们的文明。”赛赞说道，在许多时候，尤其是直接与泰洛星球的元老们进行沟通的时候，他是以洛波特统治者的发言人身份出现的。“我们双方真正的威胁是具有寄生属性的因维德人，他们也会前往这里寻找史前文化。”

　　这话说得对，但又不完全对：洛波特统治者必须让他们手下的克隆人相信，这次地球之行的目的要比事实上来得高尚。

　　“我们必须在因维德人赶来之前完成我们的使命，”博卡兹提出相反的意见，“微缩人非常危险，如果他们继续阻碍我们，就必须把他们消灭。”

　　“我同意。”达哥思考了一下才说道，“微缩人对我们此行的目的无所知，他们对史前文化也知之甚少，这就使得他们成为我们成就大事的巨大阻碍。”

　　“而且我们有太多的生化机器人驾驶员严重受伤，目前已经无力对他们发起有效的攻势。”博卡兹急忙补充。

　　“我们的防护罩情况如何？”赛赞问那几名科学家。

　　堡垒的能量承受系统示意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充满中枢结构空隙的卵形屏幕上。

　　“预计只能达到百分之二十的机能，”一名科学家回答，“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能量修补堡垒船壳上的裂口。”

　　“既走不掉又打不了，那我们还有什么路可选？”一个声音问道。

　　三名政治首领和三名科学家等待着洛波特统治着的裁决，最后，还是赛赞给了他们答案。

　　“我们必须利用微缩人，”他晰做啊些停顿，“首先，我们要抓一些这类生物，使用仿赛璐路大脑探测器判定他们是否能被我们改造为生化机器人驾驶员。这么做具有双重目的：一来，找们可以扩充部队的实力；二来，我们可以故意让他们俘虏个别被改造过的驾驶员，这样就能让微缩人确信他们已被人操纵——他们正在和自己人作战。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能够争取到时间修复飞船或是召唤救援飞船。同时，我们必须重新规划我们的思路，拟定出一个计划，在局势无法挽回之前保护好史前文化矩阵。”外壳被部分解剖的外星生化机器人俘虏，正仰躺在贝齐博士的防御中心实验室的一架大型平台上。爱默森将军带着黛娜和路易一行进来的时候，安德森和格林上校以及另外几个工程师、计算机科技人员都已经在现场等候多时了。

　　“我想你们会发现这个东西非常有趣。”贝齐做了个开场白。

　　他年近阳十，相貌平常，戴着厚重的琥珀色眼镜，白色制服浆洗得笔挺，袖子和领口扎得很紧，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一根一ma长的教鞭，并以此闻名。他的悟性远不如柯克兰教授，和詹德相比，他的智力更是望尘莫及，但他却是一个相当能干的人物。等他讲了好几分钟，路易·尼科尔斯才开始插话。

　　“那我们开始吧。这个东西由机倾机械模块组成，结构相当复杂，通过生物刺激对这些模块进行控制，不过，这个刺激从何而来，目前还不得而知。”贝齐用教鞭指了指生化机器人头部左下方的一个控制面板，“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模块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传感器，或是超载回路装置。”他用教鞭朝那块面板敲了几下。

　　”那么，如果不考虑这个中继设备，”路易突然插话，他拿起生化机器人传感器的一根导线，把他绕在自己的前臂上，“……嗯，它的运作机制就应该和肌肉类似。”

　　站在下士身边的黛娜看见生化机器人的手臂随着路易前臂的弯曲不住地抽搐。一惊之下，她从平台前向后倒退了一步，担心这个家伙会突然跳起来发动攻击。

　　“别担心，中尉。”路易相当自信地说，“它跳不起来的。”他再次屈起前臂，生化机器人的手臂又抖动了两下，“这只是对我的刺激做出反应罢了。”

　　“就像护甲的功率放大器。”黛娜有些兴奋。

　　“没错。”路易把导线解了下来。

　　爱默森、格林和安德森等着贝齐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博士清了清喉咙，说道：“是的……在很多细节上，它的运作方式和我们的变形战斗机十分相似，只是我们还需要借助传感手套和头盔，而它似乎可以直接和驾驶员进行协调沟通。”

　　贝齐叫一名技术员把事先准备好的初步分析报告数据投射出来。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平台上方的大型显示屏。随着博士的话音，生化机器人各个系统的示意文字、图像和读数充满了整个屏幕。

　　“它的确是一种能对驾驶员的刺激做出反应的装甲作战服。通过一种复杂的生化机械二极管网络，它能够与驾驶员产生互动，并在十亿分之一秒内执行驾驶员发送的指令。”贝齐顿了顿，又指向一个新的部件示意图，“同样、它的驾驶员也和我们不同。为和机甲发生互动，它们似乎进行过生物工程改造。”

　　“难怪它们的动作那么灵活。”黛娜说道，

　　“这么说生化机器人就是驾驶员手足的延伸了？”满脸大胡子的格林问道，他还不太明白贝齐和这个带着暗色护目镜的年轻下士所说的内容。

　　“正是如此。”博士说，“回路与回路全然一致，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们还无法断定这种复制是如何实现的，但敢确定的是，他们绝对采用了这种工艺。”

　　“真不可思议。”爱默森说道，“你是说，它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机械？”

　　贝齐摇了摇头，“但还是得由驾驶员来操纵。”格林上校还来不及插话，他就开了口。

　　“要让这种东西永远彻底地丧失行动能力，什么办法最为有效！”上校发问道。

　　这时，黛娜把缆线绕到了自己的手臂上。她认为如果生化机器人需要一个有生命气息的驾驶员，那么这些外星人就相当于人类。而再把机器人放进生化机器人的座舱就纯属多余……

　　她转过身去，想要看看贝齐怎样回答格林的提问，不到恰当的时机，她绝不开口。

　　博士再次用教鞭敲了敲生化机器人颈部的模块。

　　“噢，考虑到我们已经对它的设计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得说，最有效的射击范围应该是这一块机械控制区。”

　　罗尔夫·爱默森走上前来，似乎要其他人保持安静，“请你发表一下看法，斯特林中尉，你和你的小队曾经和这些东西作过近距离地交手，根据你们两个的观察，他们的防御系统有什么弱点？”

　　黛娜耸了耸肩，“我光顾着战术指挥了，别的什么都没注意到。”

　　“生化机器人配有某种微型记录仪吗？”路易问贝齐博士，“如果有的话，”他不等有人回答就接下去说，“那就一定存在某种内部损伤的监控系统……我们的主计算机就可以得到那些数据，并且——”

　　“我们已经找到了，下士。”贝齐插了进来，他显然不太高兴，“把相关资料放到大屏幕上来。”他对控制台前的技术员说道。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使这些家伙丧失行动能力会那么难。”路易对黛娜嘀咕着。这时，新的示意图刷新了墙面显示屏：“分别显示各个受损部位。”他一步一步指导计算机操作员，抢到了贝齐的前头。

　　路易走到屏幕前面，为爱默森将军和具他高级官员一一作了分析，但贝齐却说道：“除非摧毁驾驶舱，否则，即使遭到直接打击也不会对生化机器人产生影响。”

　　“这也正是我的结论。”路易也表示同意，他的话音里听不出一点争抢风头的意思。

　　“好了，”安德森上校高兴地说，“那我以后就下令直接朝敌人的座舱射击。”

　　这时黛娜开始担忧起来，这道命令让她感到害怕。“你不能这么做，上校！”她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听愣了，“摧毁生化机器人的同时，你也会杀死里面的驾驶员！”

　　安德森被突如其来的这样一句话弄得有些迷糊，“可是，我认为本来就该这样啊，中尉。我们就是要把机器人驾驶员和它的机甲一同摧毁……”

　　“可他们不是机器人！他们创立了各式各样复杂的系统，”说着，她一边把目光投向路易以寻求帮助。她提到他们在战舰里的经历，还谈到了克隆人的城市。

　　格林做了个轻蔑的手势，“可你没有证据否认那些东西……噢，那些人不是简单的机器人，而且你声称见过那条机器人装配生产线——”

　　“我们到底对俘获的驾驶员了解多少？”爱默森问贝齐。

　　博士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下，望了望满面通红的格林，这个问题由格林负责。

　　“我很遗憾地告诉您，在我们把它从生化机器人中分离出来的时候，由于过度仓促，驾驶员受了重伤。不过，我们的医疗队已经在尽力抢救……”

　　格林的话音越来越小，这时，一个通讯员走进了实验室。

　　“爱黔森将军，请您到作战室去一趟。伦纳德指挥官刚接到一条关于被俘外星人驾驶员的简报。”

　　“驾驶员的情况怎么样了？”爱默森问道、

　　通讯员目光平视回答道：“它已经在一个钟头前停止了活动迹象，长官。不过尸体解剖已经结束。”爱默森将军叫黛娜陪他一同前往作战室，几个星期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交谈，但爱默森很小心地把谈话内容从外星人的话题上岔开，他非常清楚黛娜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但始终没有证据表明她具有入侵者的天性。爱默森希望这个简报能够一次性地彻底解决这个事件，他同样想知道黛娜的母亲将会怎么做。不过，如果亨特上将、麦克斯、米莉娅和其他人没有在那次远征任务中离去，这些事情现在就不会发生。米莉娅就曾经与自己的同胞交过战，爱默森确信，即使处在现今的冲突中，她还会站在地球这一边。

　　必须得让黛娜明白，天顶星人和洛波特统治者扯不上关系。当然，作为特定种群的克隆人，他们之间存在血缘联系这都是事实，但天顶星人已经自行离去，他们自成了一套体系，而黛娜要比其他经历过巨变的天顶星人更为特别。她和洛波特统治者带到地球的克隆人之间并没有亲缘关系，他们中间有的只是仇恨；在那艘飞船上，没有任何人比得过她在地球上的朋友，这些人与她长期并肩作战，已经血脉相通，他们才更像是她的不可分割的兄弟姐妹。

　　各参谋机构的长官都聚集在三角形的会议桌前，伦纳德还是像往常一样坐在顶端——爱默森很喜欢他们的这个格局，来自国防军医学机构的拜伦博士站在伦纳德的右侧。拜伦是个高个子男人，他的脑袋和巨人的躯干相比略微有些显小。他的面部棱角分明，暗棕色的大胡子和向上拱起的浓眉翘往相反的方向，这为他严肃而具有说服力的相貌平添了几分漫画气息。

　　爱默森和斯特林的入场显然打断了他的话。爱默森把黛娜向伦纳德和他的参谋作了介绍，他看见最高指挥官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具有穿透力的亮光。尽管只是在毕业典礼上有过短暂的握手，但他仍然记得这个许久未曾谋面的人。他对黛娜十分客气，对她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并俘获了一具生化机器人褒奖有加。

　　伦纳德命令拜伦博士继续讲述他的发现。

　　“首先，我们发现驾驶员体内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拜伦珏¨苴，他看了看记事本，“那是移植在腹腔神经丛的某种生物电磁装置。后续研究显示，它和艾米尔·朗博士的洛波特技术小组早先时候制造地球机甲时使用的生命芯片相似。”

　　爱默森把手举了起来。他不耐烦地比划着，直到拜伦让他说话为止。

　　“很抱歉打断你，博士。不过，这个驾驶员它到底是不是人？”

　　“噢，当然不是人。”拜伦摇摇头说。

　　博士继续进行讲解，这时，爱默森听到黛娜很失望地重重叹了口气。

　　“但我要说的是，它胜过我们在生物机械方向的所有发明创造和努力。事实上，如果没有植入一个人造灵魂，这种在机器人的腹腔神经丛发现的具有真人特性的装置根本一无是处。”

　　最高指挥官大声地清了清喉咙，“我们还是把技术方面的事搁到一边。”他给拜伦下了指示，“直接切入正题，博士。”

　　在批评面前，拜伦退缩了一下，紧张地整了整夹克的领口。

　　“我们汰为，这个种族在向星系扩张的过程中被迫适应了敌对的环境，而机器人生物系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它的副产物。”

　　伦纳德又一次插话：“这群外星人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是微缩化了的天顶星人，而是一支被输入程序、操纵毁灭性生物机械武器的机器人大军。在我们看来，洛波特统治者显然认为使用机器人要比克隆人更加容易。”他朝整张会议桌望了望，然后双手撑着桌面站了起来，“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更简单了。我们已经涉入了一场和人工生命形式对抗的战争，先生们，毫无疑问，我们要消灭它们——一个不剩。”

　　突然，黛娜站了起来，“指挥官，你说的不对。”她说道。她抬高声音，打断了这番评论，“生化机器人驾驶员可能是个机器人，但我相信我们对付的种族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没有灵魂的战争机器。”

　　拜伦眯缝起他的眼睛，眼球了转了转，“我的观察结果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证实，”他反驳道，“你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种荒谬可笑的理论？”

　　“我有第一手的作战经历。”黛娜毫不客气地反驳，但她感觉到爰默森的手紧紧拉住了她的胳膊。

　　“斯特林，坐下！”他告诉她。

　　伦纳德一脸的怒气，“听着，我仔细看过你的报告，不过你可能对自己的经历产生了误解，中尉。也许外星人在你脑子里移植了什么东西。如果他们有能力造出这么先进的机器人，谁知道他们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不可能，”黛娜向他反驳，“为什么你拒绝承认我可能是对的呢？”

　　伦纳德一拳头打在桌面上，“别把我惹火了，中尉。马上给我闭嘴，否则我不得不把你从会堂中赶出去。”

　　然而黛娜已经站了起来，天顶星人的那一半不可更改的本性已经控制了她，“你们不肯听从我的意见是愚蠢的！”她告诉在场的人。

　　“把这个忤逆的家伙赶出去！”伦纳德命令手下，“我受够了！”

　　两名卫兵走了过来抓住她的双臂。

　　但这个时候，爱默森也站了起来，”也许我们该听她把话说完。”

　　“我没时间听她无理取闹，”伦纳德生硬地说。

　　黛娜又踢又蹬地被拖出了房间，她甚至有一阵挣脱了卫兵，把屋里所有们人称为傻瓜。爱默森只盼着伦纳德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以调和者的姿态坐了下来，和最高指挥官交换了一个眼神。

　　“继续你的报告，拜伦博士。”过了一会儿，伦纳德说道、

　　拜伦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重新回到技术问题上来，但他已经失去了大多数听众。

　　伦纳德清清喉咙，“先生们，在我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必须投身到彻底消灭这些机器人的工作中去。”

　　但爱默森却同时发了话。

　　当参谋长站起来的时候，伦纳德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将军？”

　　爱默森尽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只有一点：如果这些外星人具有些人的特点，我们就应当尝试和他们谈判。战争不会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回顾一下洛波特战争——”

　　“这么说来，你怀疑我们没有诚意和一群野蛮人签订协议，对吗，爱默森？”

　　“这也许正是罗素和海因斯以及ＵＥＤＣ的其他成员在多尔扎的舰队把这颗星球烧成灰烬前所说的话。”爱默森轻蔑地说，“我相信信，不管结局如何，都比继续死人要来得更好。”

　　“也许吧，有可能。”最高指挥官作了一点退让，“但是他们先进的技术让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就算我们愿意谈判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不是强势一方，结局将会是致命的。这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现在，你还有别的话要说吗，将军？”

　　爱默森自言自语了一句就坐了下来，伦纳德甚至没去理会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情况更糟糕了：指挥官事实上已经在重蹈当年自以为是的罗素和他手下难逃劫数的委员会的覆辙，当时，他们曾经使用过超级大炮向超过四百万艘战舰的天顶星人舰队开火。

　　“不，指挥官，”爱默森无力地回答，“现在没有。”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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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伦纳德最高指挥官那种）军国主义思想的自大狂，我们应当回溯过去，相互提醒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演。据我所如，从没有哪颗行星上的种族这样贬低过我们。自从人类出现信仰开始，这条不知出自何方的理论就被当作借口（或短视和缺陷的正当理由），用来解释我们的愚蠢行为和暴力抉择，可现在，我们不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吗？由于没有一套新的再生理论——同样一伙贪婪的家伙总是能够卷土重来，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战争——而把我们陷于黑暗之中。诚然，伦纳德受到了莫兰主席的压力，但他的确也继承了Ｔ·Ｒ·爱德华遗留下的那顶沾满血污的披风；可是那种将他奴役于历史暗流的力量——它的真实纽带、起源或是与之相关的别的什么东西又存在于什么地方呢？也许我们可以从洛波特统治者身上寻找答案。也许答案就是史前文化本身。

　　                           ——摘自艾丽丝·哈玻·阿尔戈斯少校（已退役），《支点：第二次洛波特战争解读》





　　“总参谋部的军官们简直一无是处，真是一群白痴。”黛娜骂道。她现在回到了纪念城第五区和小队重新会合。这里的购物商场和办公大楼鳞次栉比，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不过这伙人现在可没有闲情雅致去欣赏这些。

　　在安吉洛·但丁的临时指挥下，小队刚刚和第十四战术装甲小队换了班，并把反重力悬浮战车停在了顸定位置。黛娜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呼啸而来，她刚从瓦尔基里号的车鼻上干净利落地跳下来，就立刻把大家召集起来讨论这次与伦纳德指挥官的简短会面。希恩和安吉洛正在考虑黛娜被轰出作战室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两人盘箅着中尉如果因此免职，自己能有多大的升迁机会。

　　路易一直等到黛娜把话说完才告诉地，在她走后，自己又在那间实验室听到了些什么。

　　“我们发现，那个被我们当作是中继波备的控制装置，事实上是某种音波频率感应器。”

　　“那又怎样？”黛娜问他。

　　路易扶了扶护目镜，“那么，生化机器人可能就是由心灵感应和人工传感器信号二者的混合体所控制。”

　　黛娜的脸耷拉下来，“你是说生化机器人不是由驾驶员控制？可我刚才还在那儿出言不逊——”

　　“我敢肯定，”路易鼓励她，“但这和我们最初的想法不太一样，像是某种更高等级的智能在远处对它们进行遥控。”

　　“我不明白。”安吉洛说，一边把手伸进头盔挠自己的头皮。

　　“事实上，是某些人或是某种东西在向生化机器人的驾驶员发送指令。”路易解释说

　　“那些不是克隆人？”

　　路易又摇摇头。

　　黛娜仍然不肯相信这番话，“好吧，不管怎么说，”她开始说了，“我告诉他们……”

　　这时，警报响彻了全城。黛娜命令所有人返回各自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她又一次像体操运动员那样跃上了自己的战车），打开自己的无线电系统。网络里充斥着上千种声音，但她根本用不着弄明白都说了些什么——现在只要抬起头，就什么都明白了：纪念城的上空布满了甲虫状的兵员运输舰。

　　“敌人投入了全部力量发动进攻！”希恩说道。

　　“如果有别的办法，就别直接朝它们的座舱射击，”跳进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座舱之前，路易大声喊道，“也许我们能抓个活的！”几百艘外星飞船逼近了城区，但在天空的更高层，阿尔法战斗机正拖着气流向下俯冲着迎向他们的洛波特敌人。冰雹一般密集的亮黄色火焰精确地避开了城区，朝入侵者飞来，天空霸王和箭鱼式导弹同特氟纶弹头撞击在铁锈色的飞船装甲船壳上，但基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天空被飞机尾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月形闪光和炙热的爆炸所照亮。然而，敌人的兵员运输舰还在继续进攻，它们不但编织着火焰的风暴，还向失去高度优势的阿尔法战斗机回敬地狱之火。四管旋转炮塔在天空中喷涌着光线，还有死亡的气息，它们发射炮弹的速度之快，甚至来不及细看，战斗机就被炸飞了。拖拽着滚滚的浓烟、失去控制机能的阿尔法战斗机栽向城市，其他部队在战斗中也纷纷崩溃。挂着丝制降落伞进行弹射着陆的飞行员也没能幸免一死，

　　“敌人实在太多，我们快要顶不住了，中尉。”安吉洛在网络中大声喊道。

　　黛娜什么都没说。一定有办法在不伤及驾驶员的情况下使生化机器人失去行动能力，她想道。一定有办法的——可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兵员运输舰一侧的舱门打开了。搭乘着反重力悬浮平台的生化机器人似乎无休无止地从飞船中喷吐出来，它们降临到城市当中，凭借着各方面均占优势的机动性，它们不但没有被阿尔法战斗机伤及一根汗毛，反而向他们猛烈射击。生化机器人席卷了整座城市，似乎在寻找一些躲避着它们的东西。每一个区域都收到外星人出现的报告，但却弄不清它们的动机。最后，它们保持着三人队形降落下来，散布在整座城市的各条街道，徒步展开行动。

　　纪念城的大部分结构都隐藏在巨大的地下掩体里，自打全球内战开始，人们就习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就像周末到公园闲逛一样，“地下生活”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总是有人忙着返回家中抢救珍爱的物品，或是要确认家人和朋友的死讯方才死心；此外，还有一些顽固分子拒绝前往避难所，至于追求制激的人，他们正盼着战争早日降临——他们正是生化机器人要对付的首要目标。生化机器人奉洛波特统治者的指令，想尽可能地多抓一些微缩人。生化机器人大肆劫掠，用巨大的铁拳砸开住宅和商店，然后就用同样一双手抓住它们看到的所有来不及躲藏的人。在把他们带回到兵员运输舰之前，许多人被生化机器人在无意中捏死。不过，黛娜和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并没有看到这番场景，就连民防网络也没有得到相关汇报。生化机器人终于进入了位于溪谷地带的市区，发现了早已恭候多时的第十五小队。

　　希恩说：“快看，哥儿们，它们来了！”

　　“有什么好主意吗，路易？”中士问道。

　　“是的，我有办法了。”下士回答，他根本没理会但丁的挖苦，“如果你瞄准驾驶舱的两侧射击，就可能把驾驶员击昏。”

　　“可我他妈的为什么要这么干，尼科尔斯？”但丁吼道。

　　黛娜的声音从网络中插了进来：“安吉洛，按他说的去做——这很重要。”她神秘兮兮地宣布，“我们要尽量避免直接命中这些驾驶员。”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但丁很不解。

　　生化机器人一边靠近，一边用反重力悬浮平台搭载的武器发射出等离子射束。第一束能量朝但丁的机甲飞来，爆炸把反重力悬浮战牟轰到街道了中心五十英尺开外，但中士挺过去了，他顺势把机甲切换到角斗士模式，调转炮口准备反击。黛娜也重新调配了她的机甲：她刚把自行火炮开到但丁当前的停靠地点，中士就把一架生化机器人轰上了夭。

　　“安吉洛，你听我说——我要你尽量先摧毁他们的反重力悬浮平台。”

　　“你打算干什么，中尉？”他冲她发了火。

　　“一旦你把他们赶下反重力悬浮平台，”黛娜继续说道，“就朝他们的腿部射击让他们动弹不得。”她试着让自己的话语能投合但丁的口味，却看见他在头盔下怒气冲冲地板起了脸。

　　生化机器人从低空靠近了，就在距离地面不到十码的高度上，鲍伊、希恩和路易设起了一道它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障碍。第十五小队的“三重唱”敲掉了攻击者下方的反重力悬浮平台，爆炸甚至撼动了周围的街道。几具生化机器人摔倒在剧烈摇晃的地面上，而剩余的机甲却决定离开反重力悬浮平台占据门口和店面的有利位置。

　　市区变成了战场，双方都在街道上互相发射炮火。整排的高楼大厦倾倒下来，屋檐和门廊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砸得粉碎。战斗中，被敲碎的长条玻璃像致命的银色雨柱从高处倾泻而下。

　　黛娜命令她的小队从角斗士模式切换到铁甲金刚模式，为可能出现的白刃战做准备。

　　现在，街道和周边地区已被彻底摧毁，但敌人还在第十五小队的阵线前僵持不下。没有一个人会费心问外星人在找些什么，或是它们希望从哪里找到想要的东西。在铁甲金刚模式下，小队各自寻找掩护，继续和占据林荫道另一头的外星人战斗群交换着炮火。但这次，希恩对她的意见提出了看法。

　　“再这么继续下去，它们会把我们轰回老家，”他指出，“我们得把握机会，朝敌人座舱附近射击，中尉。”

　　“它们是机器人，该死的，机器人！”安吉洛在网络中喊道。

　　“我确信他们不是机器人！”

　　“他们是不是机器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但丁正说着，一块商店招牌被打碎，残片纷纷砸在他身上。他用思维控制铁甲金刚向前一跃，干净利落地离开了那条街道。“它们还在向我们射击！”

　　“我们必须抓个俘虏！”

　　一具生化机器人突然出现在黛娜机甲的身后，朝她开了一枪。她闪避了一下，但已经晚了。幸运的是，安吉洛计算好了生化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并成功地把它击毁了，机关炮的炮弹撕裂了敌人机甲的座舱。

　　“朝腿打可太费事了。”但丁说。

　　“我欠你一条命”黛娜抿着嘴唇回答说。

　　生化机器人蹿上屋顶，朝街道上所有的目标倾泻着火力，兵员运输舰也降低高度协助它们，局势很快开始恶化。

　　”我们不可能挡得住它们的进攻！”希恩喊道，这也是所有人心里想说的话。可是战局突然开始逆转，第十五小队却没有付出什么额外的努力。只见生化机器人调转方向，驾着它们的向反重力悬浮平台朝甲虫般的飞船夺路去。它们似乎在撤退。

　　但丁在网络里如实通报了情况，并用特洛伊木马号的前部反光镜测了测射程。一具生化机器人手中正赚着一个平民。但丁转过身，又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民全身软绵绵的，可能已经断气了，不管朝哪儿看，都可以见到同样的场面。

　　“它们在抓人质！”他告诉黛娜。他重新定位火炮，瞄准了一具生化机器人，嘴里还嘟囔着，“你就要完蛋了，老弟……”

　　然而黛娜却把铁甲金刚挡在他的前面，阻止他向目标射击。

　　“安吉洛，住手！这样会杀死人质的——”

　　两具生化机器人突然朝这边发动袭击，打断了她的话，要不是但丁眼明手快，敌人的射束就打在了她的脸上，而不是落在地面了。

　　“现在我欠你两次人情。”她还是那样的语气。

　　他们俩都降低铁甲金刚的高度，蹲伏着向敌人回击。许许多多反重力悬浮平台的生化机器人遭到了遗弃，他们显然要继续战斗到底。除了成堆的机甲残片和机器人部件，他们没有抓住一个俘虏。

　　黛娜成功地把一具生化机器人的双腿炸断，但一秒钟之后它就自己开始爆炸。爆炸过后，一切都烟消云散。

　　在街道的更远处，兵员运输舰正在爬升。第十五小队被压制在这里，无力阻止他们逃脱。这时，还有一些运输舰在交火地点附近降落，接收本该被遗弃在这里的士兵。难道他们的火力跟不上了？黛娜有些纳闷儿。

　　敌人的数量不断减少，第十五小队将战线推进了两个街区，最后他们甚至朝着正在起飞的运输舰射击，这些飞船大概是要返回堡垒。

　　“敌人撤退了，”但丁把武器放到了一边，“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那些人质？”

　　“问得好，中士。”鲍伊说道。

　　“是啊，真是个好问题，”希恩也说。位于指挥中心塔台的爱默森将军和伦纳德指挥官，目睹了敌人撤退的经过。在他们的上方，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废墟，天空也布满了浓悯和橙红色的火焰。

　　“要是谈判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糟糕了！”爱默森转身离开玻璃窗，感觉很反感。

　　“你别太想当然了，”稳如泰山的伦纳德告诉他，“谁会相信坐下来和它们理论一番，就能取得不同的结果呢？我们已经避免了一场更可怕的灾难。”泄了气的爱默森甚至没有反驳一名参谋军官走进屋里，伦纳德不安地站了起来。

　　“数字出来了？”他问道。

　　“超过两百名平民遭到挟持，长官。不过等到所有区域的汇总出来以后，这个数字可能进会更高。”

　　“知道了……”伦纳德说道，他显然十分悲伤，“在官方报告中把他们列入战斗伤亡名单。”

　　爱默森朝伦纳德扫了一眼，最高指挥官明白他在想些什么，便朝他迈了一步。这个笨蛋真的希望他把外星人出于某种不明目的破门而入挟持居民的真相公诸于众吗？

　　“是，长官。”参谋军事干脆利落地回答。

　　“我不知道它们要干什么，”佗纳德压低了声音，“不管它们的目的何在，它们绝不会成功——哪怕还有一个人，我也要和他们死拼到底。”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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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公民们，我们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我们还能再做一次。除了极少数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家园和亲人被一个又一个派系的枪炮和导弹摧毁的遭遇。因此，回溯过去的岁月，就想起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展重建的情形，就能记起我们从未失去明日的美好前景。只要相互依靠，我们就能共渡难关，否则我们就只能各自躲进悲伤的港湾，失掉所有的东西。我将要加入到你们每一个人当中，我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要挽起袖管，握紧铁铲，把自已从这片脏乱的世界里挖出来！

                              ——摘自托米·栾对ＳＤＦ－１号麦克罗斯城内居民所作的演讲，由栾的高级幕僚整理





　　纪念城的突袭中，被生化机器人俘获的人类都关在洛波特统治者滞留在地面的旗舰内部一个巨大的郁积球体中——这个发着冷光的球体直径超过五十码，它曾经存放过从泰洛星球的科学家佐尔身上获取的细胞组织克隆样本。在劫掠来的三百多个受害者中，只有七十五人在残酷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漂浮在不受重力作用的空间，而一个洛波特统治者则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现在，仿赛璐珞材质的大脑探测器开始将一名俘虏作为样本进行检测，他们不但要弄明白人类的心理，而且要探知他们对史前文化情况的了解到底有多深。

　　随着洛波特统治者一声令下，一股反重力束就将一名奄奄一息的男性地球人抬起，送微大脑探针工作台。这个圆形的平台和看版台有些类似，平台内部的许多扫描仪器将它照得通亮。这个样本是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他的身上还穿着制服，英俊的脸上笼罩着死亡的气息。反重力束小心地将他仰面放置在工作台透明的表面，这时，洛波特统治者接管了控制台。控制台比仿仿赛璐珞的扫描器略大一些，这具碗形仪器的边缘带有一整圈压力感应活动衬垫。

　　“这个样本无疑是个低等生物，我们能够从中抽取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吗？”博卡兹问他的同伴。

　　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人，正是基于这身代表地球武装力量的制服。他们还抓到过军衔更高的俘虏，但那些人在送来的途中就断了气。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对史前文化的依赖程度，”达哥回答说。

　　六只皱巴巴的手放置在感应衬垫上，三个人的意念合为一体，引导着整个扫描过程。Ｘ光扫描图像和人体内部的各个图表显现在控制台的中央显示屏上。

　　“他们的进化发展情况比找们想像的还要低。”赛赞评论道。

　　随着探针集中在大脑的记忆中心，视频图像取代了走马灯似的图片，这些所谓的记忆图表，事实上已经将电子记忆大脑脉冲翻译成可见的波长，这样洛波特统治者就能看到这个样本的过去。圆形的显示屏上播放的正是是和与这个人有关的场景：幼年时期的记忆，校园生活的回想，军校的训练过程，爱情失落的瞬间，既美丽又充满伤痛。

　　洛波特统治者对人类的军事训练和按等级分别就职这一类画面很容易理解，但对那些包含了情感的场景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他们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太低了，这些武器设备简直就是原始人的玩意儿。”当和军队有关的记忆画面浮现出来的时候，博卡兹提出了了他的看法。

　　这时有闪过一幅图像，在地球的草坪上依偎着一对情侣……“这就是那个标本的女性配对物吗？”

　　“极有可能。我们的初步研究显示，他们对两性之间的混杂非常随便，而且地球人会选择某个特定的配偶。我相信现在看到的正是被称为‘求婚’仪式的东西。”

　　“相当原始的行为模式。”

　　“是的……这些样本通过怀孕生子的方式繁衍生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建立过任何生物工程体系的证据。”

　　“乱七八糟……而且很愚蠢。”达哥喃喃低语。

　　“不过他们身上也有某些令人不安的东西。“赛赞说道，“难怪天顶星人会被他们打败。”他从感应衬垫上抬起那双经历了岁月风霜的手，用力关闭了探针。

　　桌面上的年轻学员坐了起来，他已经苏醒了。尽管表情没有什么异样，但他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生气：他的自我天性已经被洛波特统治者的探针夺去了，剩下的只有空荡荡的意识，就像被抹去了掌纹的手，等待着第一次紧握和弯曲……

　　“让这种生物驾驶生化机器人，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博卡兹宣称，“扫描进程顺带摧毁了他相当一部分的神经中枢回路，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它们——进行调整修复……”

　　假如这一计划没有成功，他们至少可以得出个结论：那就是，并非所有人都具有史前文化知识，这倒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除非地球人将更加先进技术投入了应用。他们还没有发现史前文化的真正价值……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达哥说道，“真是无知，他们无法阻止我们从佐尔的太空堡垒残骸中取走史前文化矩阵。”

　　“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防止抬们利用它对我们发起进攻。和他们沟通是否可行？”博卡兹阴沉着脸，“我们可以威胁他们。”

　　“而且很容易得手……我觉得现在是呼叫救援舰下来的时候了。”

　　“可现在我们的目标就近在咫尺。”达哥表示反对。

　　赛赞看了看他的同伴，毫无疑问，达哥的态度包含有急躁的成分，这一定是被他们放进堡垒的地球人感染的，要不然问题就出在生化机器人抓进来的那个标本身上。然而，尽快离开这个星球却是最理智的做法。

　　“现在我们该把佐尔·普利姆派出去，把他送到人类当中。这个克隆人和他们非常相似，他们会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份子接纳下来。”

　　博卡兹示表赞成：“这样我们可以一举两得：只要把一个神经传感器移植到克隆人的脑子里，我们就能监视和控制他的行动。”

　　“那另一个好处呢？”达哥急切地问道。

　　“利用克隆人实现我们最初的计划：当污染物①控制住他的时候，佐尔的神经图像就会减弱。只要这种情况一出现，我们不但可以知道史前文化装置埋藏的精确位置，而且还能准确地知道它是否能够运作。”

　　【①指生命之花，具体详见下文。】

　　赛赞都快笑出声来，“我们就能够阻止因维德人，整个星系会再次回到我们的手中。”

　　博卡兹看了看那个人类样本，又望了望那个球体，“这些东西该怎么办？”他问自己的同伴。

　　赛赞转过身去，“毁掉他们。”他说道。

　　“样本已经就位，核子处理程序已经完成准备。”一名生化实验室的技术员向他汇报。伦纳德指挥官走向磁悬浮观测窗，朝那具外星机器人①看了最后一眼。它仰面朝天躺在巨大的消毒水柜平台中央。让人想不到的是，研究所中的某些人居然想给这个割开制服的家伙重新穿上衣服，他们把这一常规处理群序弄得像守灵，伦纳德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

　　【①伦纳传认为那些生化机器人驾驶员是机器人，事实上他们都是克隆人。】

　　消毒室就像巨大的全封闭的炮瞠，弯曲的内表面有一排圆形的小门，这些小门通过沟渠和盛放去污化学药剂的水柜或是粒子束加速器相联通。没有人预料到最高指挥官会亲自到访，他的莅临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他和他的随行人员都已到齐，全球宪兵部队的弗雷德里克上校正邀请他参观整个过程。罗尔夫·爱默森也在现场。

　　伦纳德正要向技术员示意开始执行，这时，斯特林中尉跑了进来，竭力劝阻他再等一会儿，不要急于下达这道命令。

　　“指挥官，”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您不能就这样把他毁掉。他应该回到自己的群体当中。也许我们可以协商……”

　　伦纳德还在为黛娜打断他发言的事情生气，因此他严厉地朝她转过身，指着水柜上那个毫无生气的躯体，“即便在它活着的时候，也不过是一团不会思考的原生质，中尉！难道你真的认为外星人会为了这个东西跟我们讨价还价吗？”

　　罗尔夫·爱默森想在黛娜回答之前就把她拖走，但她却无视他愤怒的目光，反而把声音抬得更高了，“那为什么这些‘不会思考’的原生质’要费那么大工夫抓获地球人作为人质，指挥官？请你回答我！”

　　伦纳德退缩了一下，把目光望向别处，希望有人能把斯特林架走。弗雷德里克心领神会地走到黛娜身后，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臂。

　　“放开我！”黛娜把肩膀挣脱出来。

　　弗雷德里克退了一步，小声说道：“冷静点，中尉，昨天的确死了不少人，但没人被劫持。再说，不管怎样，这件事情也和你毫无关系。”

　　“启动程序！”黛娜听到指挥官下了命令，他从她跟前转过身，双手交叉在背后，他的侧影投射在观测窗。随着一道闪光，外星人的尸体被分解掉了，接着，化学药剂从两道小门涌了进来，把残余的生物组织彻底清除干净。

　　黛娜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就连身旁的伦纳德命令她解散都没有引起她的反应。弗雷德里克和爱默森朝她走了过去。

　　“喂，中尉。”全球宪兵部队的上校阴沉沉地开了口。

　　“可以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了吗？”黛娜挣脱了他，大声喊道。

　　爱默森走到她跟前。“黛娜，”他压制住挂在脸上的怒火说道，“好好考虑一下你过往的记录，你闯到这里干出这样的事情是有很大风险的。你知道下属抗命不遵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戒——你根本就别指望我会为你说情。”

　　“是，我明白，长官！”

　　爱默森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相信我，虽然伦纳德指挥官在这件驯事情上过于强硬，但在这一点上我的意见和你一致。不过我不能质疑他的行为，你也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黛娜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明白，长官。”她生硬地回答，“像大晴天的天空一样清楚明白。”和ＡＴＡＣ部队的其他小队一样，第十五小队也被分派了清理战场的勤务。

　　尽管受到了外星人的攻击，纪念城里仍然有部分城区毫发未损。对战损进行修复补偿并不是惟一要做的事情，毕竟，对于市民们来说，商业活动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多亏了洛波特技术，重建也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繁杂，负责重建的机甲数量也少了很多。许多人对麦克罗斯城如何能在缺乏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和原料的情况下多次自我重建感到惊讶，更不用说当时还没有出现模块设计革命。人们时常听到麦克罗斯城的故事，通过与现在这个城市的比较，他们总被勾起一股思乡之情；他们会回味从前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但现在这些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黛娜这一代人很少有机会能见识到那一类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认为纪念城要比任何一种生活氛围都更令人振奋鼓舞。亨特那一代人却是在战火（全球内战）中成长起来的。接着，他们又经历了洛波特战争——相比起来，黛娜和她这一代人却享受了将近二十年的和平生活，但他们在成长中要时刻警惕着战争的来临。现在战争爆发了，他们尽了自己的本分，然后又开始了快乐的嬉笑打闹，只有无休止的打闹才能使他们从双亲和父辈的黯淡前景中得到必要的心理平衡。

　　因此，他们就常常借执行清扫勤务到街上狂欢。市民们一有机会就离开掩体外出聚会，而心直痒痒的南十字军士兵们又很容易被他们所吸引……

　　“继续前进，鲍伊！”黛娜回过头又喊道，同时侧过反重力悬浮摩托拐了个弯儿。

　　鲍伊落在她身后六七码远的地方，他完全有能力赶上她，却没那个胆。她带着他从巡逻任务中溜出来到他常去的俱乐部里喝几杯。飙车是相当疯狂的举动，但她完全把他的警告当耳边风。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她告诉他，既然最高指挥部也从不肯听一听我的肺腑之言，那么我为什么就要听他们的？

　　唉，他又和她争辩起来了，但每一次都是她占上风。

　　“嘿，开慢些！”他在反重力悬浮摩托上恳求黛娜，“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着？”

　　向正在巡逻的士兵提这样的问题是愚蠢的，鲍伊只得摇摇头，给自己的摩托加大了油门。当黛娜和鲍伊赶到的叫候，那间俱乐部（它的名字叫做哓月，那是洛波特卫星工厂的昵称。外星人的飞船来临之前，它一直停留在地球同步轨道上）正在营业。舞池里的人满满当当的，屋里比别的什么地方都挤。不过由于鲍伊时常到这里弹奏钢琴，于是享受到了一些特殊待遇。不一会儿，他们就在吧台上找到了两个座位。

　　“给我一瓶你们这儿最好的威士忌，”黛娜告诉吧台里的男招待。她想请鲍伊一起喝点，但他拒绝了。

　　“我不知道你在为什么烦恼，”他说，“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你弄错了？就像被关了禁闭也不能证明什么……”

　　黛娜伸出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再说下去。她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刚出现在舞台上的人身上。

　　“女士们先生们，小伙子们和姑娘们，让我们来欢迎，”那名ＤＪ宣布道，“乔治·沙利文！”

　　鲍伊移开黛娜的手斜靠着她。这时，沙利文向人群深鞠一躬。他三十出头，人长得很帅，穿着略微有些保守但相当得体。他的脸刮得很干净，看起来十分健康，深棕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种古旧的发型，身上穿着翻领的天鹅绒燕尾服。尽管他的歌唱得相当不错，但鲍伊却弄不明白他的魅力到底从何而来。

　　“好一只帅气的狐狸！”黛娜叹道。

　　鲍伊扮了个鬼脸，“有时候我们也同台演出。”

　　“你和这个帅哥同台演出？鲍伊，我早就该和你一起到这家俱乐部来。”

　　黛娜完全被沙利文迷住了，以至于她没有发现鲍伊耸了耸肩，表情一片漠然。“他最近才到这儿来。”沙利文一眼就发现了鲍伊，于是他走下舞台，分开几个格外激动的观众朝吧台走来。“他朝我们这儿来了，”他平静地告诉黛娜，“别摆出你那副愚蠢的窘相。”

　　黛娜抬起眼皮，这时，沙利文握住了鲍伊的手，“看到你来我真高兴，鲍伊。”黛娜听见他说道，“帮我为《是你》这首歌伴奏好吗？我这大众情人的形象最近出了点问题。”

　　靠近了看要比刚才更帅气，黛娜想，而且他的气质也非常棒。

　　“真不敢相信。”她插了进去。

　　沙利文朝她侧过身，“我们见过？”他的话里带着几分谜惑。

　　“这位是黛娜·斯特林中尉，乔治。”鲍伊说道。

　　沙利文盯着她看，刚才他的眼睛对着她饶有兴趣地眯缝起来了么，或许那只是她的遐想？黛娜问她自己。他伸出手和她握了握。

　　“很高兴认识你。”她说道，她克制住自己，没有回敬给他那种具有阳刚气概的有力一握，她已经习惯像男人那样用力地握手。

　　“不胜荣幸。”沙利文说道，他握手的力度太大了些，时间也超出了通常的限度，那两只她无法看透的眼睛正和她进行着某种交流。三个洛波特统治者站在高耸的曲线形墙体前面，墙体上的灯光和示意图在不断闪动。他们伸出双手触碰着控制台上的传感垫。

　　“无线电导引已经就绪，”第三号洛波特统治者说道，“准备侵入微缩人的通讯网络。”

　　“我们立刻开始吧。”赛赞说道。等他发现自己太过匆忙时已经太迟了，博卡兹要求他对此做出解释。

　　“你竟然这么没有耐心？现在你已经开始出现被感染的迹象了。”

　　赛赞咬紧早已退化的牙齿，不露痕迹地嘀咕了几句。由于上了年纪以及长期不曾使用，他的牙齿都发黄了。

　　“够了，”达哥的一句话就迅速制止了这场争辩，“开始进入……”在地球联合司令部他自己的私人房间里，伦纳德指挥官正通过视频系统和共和政府首相交谈。这个须发斑白的老政客曾经和伦纳德一起在Ｔ·Ｒ·爱德华的手下共过事。莫兰主席的右胸别着政府的徽章，还佩着一支随身武器。他曾师从爱德华学到不少的策略，这使得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危险人物。

　　“阁下，”伦纳德谦恭地说，“在启动先发制人的袭击以前，我们必须等待，直到我们更加了解这些外星人为止。坦率地说，我手下的参谋形成了两种意见……”

　　“最后的裁决当然是由你来做主。”主席打断了他的话，“但我希望你能明白，你越是迟迟不展开行动，我为你作辩解就越是困难。如果再不做决定……”

　　莫兰未曾点破的威胁使伦纳德感觉被逼上了绝路。“我十分清楚我对委员会负有的义务。”他平静地说。

　　显示屏上的莫兰点了点头，“很好。我企盼着你的进攻计划尽快实施。”

　　视频图像消失了，情绪受挫的伦纳德伸出一只手盖在自己的脸上。都是该死的爱默森害得我落到现在的田地！他对自己说道。

　　然而屏幕突然亮了起来。伦纳德睁开眼睛看着充满静电杂条和扭曲彩色线条的显示屏。接着，设备里传来一个带有高频振荡特征的合成语音，但它传递的信息却非常清楚。

　　“这是最后的警告，你们要仔细考虑，”它说话了，“妨碍我们离开这颗星球将使你们遭受灭顶之灾。”

　　几分钟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条警告。

　　最后显示屏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颜色。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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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Ｔ·Ｒ·爱德华所有遗留下来的东西进行评价，都应当把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而构建的封建架构因素考虑在内，把委员会说成按照构建模式构建的组织并不完全正确，地球委员会和其他更多的事物在表现统治实体本质的同时，也对它产生了影响。在政治教义和时代精神方面，从政府到选民，封建主义都实现了全面的统治。

                                    ——《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史》之《最高统治者》第ＣＸⅡ卷





　　黛娜和鲍伊在俱乐部里消磨了两个钟头——听乔治唱歌并且和他聊天。黛娜度过了极其美妙的两个钟头。他唱几首老歌，其中包括几首林明美的作品——现在她的歌再度受到欢迎。黛娜坐在钢琴旁边，下巴靠在交叉的两只手上，鲍伊在一旁演奏，听众不断地鼓掌。乔治专门为她唱了首歌，接着就开始打听所有和她有关的事情——鲍伊这个可爱的家伙替她说了不少——但他却总是觉得听不够。第十五小队参加的所有行动他都感兴趣，尤其是最近他们潜入外星人堡垒那次。他让她一直往下说——也许她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因为喝了那么多的威士忌。不过能够到外头走走，和某个对她的生活产生强烈兴趣的人聊聊感觉真好。事实上，他几乎一点儿都没提起自己的事情，这正好不同于她所见过的其他男人。

　　现在她又跨上反重力悬浮摩托，等着鲍伊和他们——道别然后和她一同返回营房，回到那个真实的世界。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已经和她在几个钟头之前看到的那个完全不同了，它不但新奇而且栩栩如生，并且在刹那间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可能。

　　鲍伊走了出来，他抬起一条腿跨上了摩托车。

　　“我怎么也忘不了最后那支歌。”黛娜告诉他，眼睛里的亮光还闪个不停，“以前你就对我提起过乔治，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这么特别？”

　　“因为我和他并不太熟，”鲍伊说，“他总是独来独往。”他启动了摩托，在发动机预热的时候扣上了安全带。“我们最好快点走。”

　　“他还会到这儿表演吗？”黛娜想知道这个。

　　“会的，今天晚些时候他还有一场演出。”鲍伊心不在焉地回答。接着，他注意到黛娜把反重力悬浮摩托熄了火。

　　“黛娜……”

　　她掉头走回俱乐部，“别为我担心，我只是想对他说声晚安。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就能追上你。”

　　鲍伊叹了口气，感到有些恼火，尽管他并不怀疑她能追得上他。黛娜穿过舞台的入口，这次她发现里面大门上的标记给改了——原先的“出口”字样被替换成了“艾克西多”①。这座建筑的后半部分和墙壁的一间仓库相连，仓库的光线很暗，里面横七竖八地塞满了箱子。黛娜在暗中呼喊着乔治的名字，一边朝着勉强能够看见的微弱亮光走去。最后，她听见附近传来一阵敲击键盘的声音。

　　【①出口的英文是Exitdoor，艾克西多的英文是Exedore，二者较为相似。】

　　那是一亮堂堂的小卧室，门口挂着一条布帘，显然它既是化妆室同时也兼作办公室。乔治正坐在桌前，往一台便携式计算机终端里输入数据。她喊了喊他的名字，可他显然对自己的工作过于专注，没有听见，于是她就站在门口静静地等待。如此的勤勉，他到底是在干什么呢？写歌词吗？也许吧；要不然就是在记录他们刚才共同度过的两个钟头里谈及的内容……

　　黛娜再次朝那台便携式设备看了一眼。它似乎有些眼熟……接着，她注意到一个小小标记：立在原子核运转轨迹上的凹槽立柱……那是全球宪兵部队的徽章！她倒吸了一口冷气，退到他的视界之外，希望自己没有发出声响。乔治突然停了下来，但她却听到他说：“正和我想的一样……敌人堡垒的外部船壳存在一个弱点。”

　　真是奇怪的歌词……黛娜想。

　　她小心翼翼地朝屋里又探了一眼。是她看漏了什么，还是乔治在自言自语呢？他的确是一个人，然而片刻之后，他的声肯却令她感到极度害怕：

　　“如果能够从可爱的斯特林中尉口中探听到更多的情报，也许就能够对我的设想进行验证了。”

　　好哇，原来两个钟头的详谈就是为了这个，黛娜对自己说道。沙利文是ＧＭＰ①的间谍。这帮两面三刀的家伙，他们没法从司令部探听到消息就指望着从她身上套取情报！而她偏偏就全都告诉了他们！所有的情况，关于对敌人堡垒的突袭、侦察任务，生物磁场网络……

　　【①全球宪兵部队。】

　　乔治嘟囔着什么，突然，他说到：“噢，玛琳，如果你在这儿就好了！”

　　这句话把她吓得更厉害了。

　　要不是舞台经理从对面的门口出现，提醒沙利文还有五分钟就要登台演出，说不定她已经冲了进去。

　　沙利文向那个人道了谢，关闭了他的计算机。

　　黛娜退了出来，她捂着自己的嘴巴跑到了出口。尽管洛波特统治者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流露出什么，但在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

　　“他们注意到我们的警告了吗？”达哥大声地问道。

　　“我不相信他们会傻到忽视它的地步。”博卡兹说。向人类最高指挥官发话的人就是他。

　　赛赞哼了一声，“我们所有的疑问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答案。”

　　“现在该向舰队发送信号了。”

　　六只手掌伸到了控制台上。

　　突然，达哥抽回他的双手，切断了通讯器。“在接下去的几个钟头之内，他们的表现将告诉我们地球人是否值得我们害怕。”他阴沉着脸。“你跑到哪儿去了？”黛娜刚像一阵旋风似的回到营房，安吉洛·但丁就问道。全队的人都在娱乐室里集中，面色凝重地讨论战术问题。当她回到军营的时候就听到了高音喇叭发出的警报，但她并不清楚出了什么事。

　　“我们到处在找你，中尉。”现在又轮到了希恩，“你刚才去什么地方了？”

　　“别问了。”黛娜严厉地制止了他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上头又给我们安排了巡逻任务？”

　　“明天早上。”中士解释道，“看来又有一艘敌人的飞船向地球飞来，也许它要和地面上的那艘堡垒对接。上头要我们赶到那儿去和他们干一仗。”

　　“他们已经把玛丽的ＴＡＳＣ部队派出去打头阵了，”希恩补充说，“看来他们忘了我们没法和他们打，除非搞数据分析的天才小伙子们可以为我们提供点情报。”

　　黛娜刚才的懊恼突然一扫而光，对着自己笑了。

　　“希恩，我已经做了安排。我知道去哪儿搞到我们需要的情报。”

　　他们全都愣住了，一个个但瞠目结舌地等着她把话说完。

　　“没问题，我有办法直接从ＧＭＰ那里弄到那些情报。”

　　“飞船是由我们打下来的，他们还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路易问她。

　　“可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从生化机器人驾驶员身上得出了什么结论。”黛娜指出，“比方说，他的死因就非常奇怪。”她咬着自己的几根手指头，“他们一定对我们隐瞒了什么。也许他们对司令部都保守了秘密。弗雷德里克为什么会在那具生化机器人的残骸旁出现？我告诉你们，ＧＭＰ肯定在幕后参与了此事。”

　　“就算你说的没错，”安吉洛满腹狐疑地说，“你能从什么人身上、又怎么能弄到这些情报呢？”

　　“这些文献都是只允许传阅的最高机密。”路易急忙补充了一句。

　　“得了，”黛娜笑了，她挥了挥手，“给我点钱，哥儿们。他们的一个顶级特工就为我工作——当然，他还被蒙在鼓里呢。”

　　这句话足以封住安吉洛的嘴并且让路易的护目镜从鼻子上掉下来（终于掉下来了，不容易啊）鲍伊和希恩都直勾勾地盯着她。

　　她迎着他们注视的目光，那首歌又在她的脑海回荡起来：我始终在想着你，

　　在夜里梦见你，

　　当我熄灭了灯光，

　　你又在做些什么？竟然从ＧＭＰ那里打探消息，真是滑稽。黛娜对自己说道，似乎也是在回答那首歌的提问。不过现在是你输招了，乔治·沙利文……第二天早晨（这个时候黛娜已经抹杀掉了她对乔治的浪漫情感，认定那个“玛琳”是某个上了年纪、浓妆艳抹的摇滚歌手，她还设了一个妙计要从温文尔雅的沙利文手里扳回一局）。玛丽·克里斯托中尉的ＴＡＳＣ小队向始终附着于地面的堡垒发动袭击，它们正从地面腾空而起，要和它的外星人舰队会合。改装过的货运太空穿梭机在外层空间的边缘把黑狮小队释放出来，战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响了。

　　伦纳德、爱默森和联席参谋们在防御司令部的战情室里关注着这次攻击。

　　“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可这就像往鸭子身上泼水一样——只会白费劲！”伦纳德听见中尉在通讯网络中做出这样的评价。

　　要是在以前，他一定会为听见不同的意见惊讶小已，但不管怎样，这一次主席先生不会再指责他按兵不动了。最开始，他们还希望克里斯托的小队会像斯特林的部队一样将敌舰击落，但外星人显然学乖了，而且他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虽然黑狮小队战功地使不断下降的飞船失去了防御护盾的保护，但他们却发现生物磁场网络的反应舱门已被封死，根本伤不了它一分一毫。而且，正如爱默森将军指出的那样，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让第二艘飞船坠毁在地球上并不是一件好事。最好还是让他们把坠毁的飞船带走，伦纳德注视着战局公示牌上的示意图像，心里这么想道。

　　伦纳德费了很大力气尽量不去考虑那天在显示屏上闪过的讯息，那是个幻觉，要不然就是爱默森的党羽策划的诡计，他们要让自己在莫兰主席的委员面前陷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对此他有五成的把握。

　　“攻击部队报告，他们只对敌舰的上层建筑造成了有限的破坏。”一名控制员汇报，“可是敌人的能量护盾仍然毫发无伤，而且可以正常运转。”

　　“这次攻击没有收到任何成效，指挥官。”爱默森生气地说。

　　伦纳德也换了同样的语调，“那么，我们就得在这艘飞船降到地表将下面这艘救走之前，摧毁地面上这艘飞船。”

　　爱默森冷冷地笑了。最高指挥官的话能骗得了谁呢？也许那句荒唐论调是说给手下人听的，爱默森想。他们会说，伦纳德的主张是正确的。他已经施展了所有的解数，然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火力根本不足以摧毁二者当中的任何一艘。不管怎么说，战术装甲部队很快就能定成军事部署，然后他们就能看穿伦纳德冠冕堂皇的谎言了。

　　也许会背水一战。黛娜叫鲍伊去找乔治的住所。她的朋友们简直不敢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还想着谈恋爱，但他还是大发慈悲为她办成了这件事。为了实现她的计划，她一直把鲍伊蒙在鼓里，她感到有些过意不去。然而，不到必要时刻，她再也不想再把他卷入其中。

　　她又一次让但丁临时挑起小队的指挥权，然后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她从沙利文低价从ＧＭＰ相关部门租来的低矮公寓一直跟到了市郊禁区的绿地，这可真是个烦人的挑战，因为乔治不时驻足张望。判断出他此行的目的地之后，黛娜就启动反重力悬浮战车顺着这条绿地上的道路跟了下去，他前脚刚到，她后脚也赶到了。

　　他站山脊上恐怕是惟一的树荫底下，左臂夹着那台计算机。“你到底想在这儿干什么？”当她坐在机甲的座舱里呼喊他的时候，他问道，“你不用和自己的小队或是别的什么人在一起吗？”

　　“没有你的日子我再也然熬不下去了。”她的话语很像电影里的台词，“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这一边……除非你想把这些汇报给ＧＭＰ？”

　　乔冶像被子弹击中似的从机甲旁边后退了几步。黛娜跳下反重力悬浮战车，告诉他别为这个担心——她不会泄露他的秘密。

　　“可是你利用了我”她说，她的嗓音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备受伤害的情感，“我想知道为什么你想证明什么？”

　　沙利文怒火中烧。“我并不是要证明什么。”接着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好吧，”他过了几秒才说，“不过以前我从没有告诉过别人。”

　　黛娜静静地听他解释，他的妹妹死于外星人对纪念城发起的第一次空袭，当时身为司令部作战部技术员的沙利文为她的死感到辣深的自责——她放学之后就一直在等他，可他却忘了接她回家，结果她被外星人的炮火打中了。

　　尽管黛娜对他的遭遇感到同情，但这类故事她已经听得太多，甚至有些麻木。人也许会愤恨造化弄人，沙利文一边说，她却这么想道。

　　他擅离职守离开作战部前往医院探视她——她身上多处被烧伤，熬不过当天晚上了——她呼唤着他的名，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她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为他将来孤苦伶仃地活在世界上面担心。这时宪兵赶来了，他们逮捕了他。当ＧＭＰ的人了解到他心中的悲痛后，他们意识到可以利用他实现自身的某些目的。从此他就和他们合作，尽其所能地扮演两面派的角色。

　　“那么你就是在以一人之力对抗杀死你妹妹的凶手了。”等他说完，黛娜说道。

　　“我只能尽力而为。”他告诉她。

　　“你告诉我：ＧＭＰ是不是掌握了敌舰的最新情报——它的脆弱部位或是弱点，一击之下就能够把它摧毁或是令其动弹不得？”

　　乔治面色冷峻地点点头，他知道自己已经打破了保守秘密的誓言，“是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

　　“它就保存在你的计算机里面？”

　　他又点了点头。

　　黛娜笑了，她握住他的手，“好极了，那我们就把知道的情况诉诸实战吧。”她带着他回到反重力悬浮战车跟前，指了指后座，”把你的数据和我的火力结合起来，我们就能送那些外星侵略者上西天。”毁灭的光束从各个方向朝他们倾泻而来，第十五小队也使用了所有的武器还击。这一招对付三架一组的生化机器人反重力悬浮骑士效果不错（尤其是在黛娜不在现场的情况下），但在他们的主要目标——战斗堡垒身上却没有取得丝毫的效果。来自司令部的报告显示，克里斯托的黑狮小队迎击来犯飞船的行动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战火纷飞的飞船脊部以上的天空，已经布满了肉眼可以看见的爆炸闪光。

　　“这些家伙的动作快得吓人！”希恩在网络中喊道，“该用什么才能摧毁它们？”

　　“睁大眼睛瞧着吧，我来给你作示范。”但丁的回答从无线电设备中传了过来。

　　他们把自己的机甲全都转换成角斗士模式，火炮毫不停歇地喷吐着毁灭的弹丸。

　　但丁移动炮口将一艘从天而降的生化机器人打成了碎片，几秒钟以前它刚刚把希恩的战车打了个跟头。

　　“还好吧？”但丁问道，这时希恩正在重新调校他的机甲。

　　“我还活着，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我问的是你的反重力悬浮战车。”中士告诉他。

　　这个家伙过去可是我的部下，希恩小声嘀咕着：“谢谢你的关心，中士。”

　　突然，黛娜的瓦尔基里号出现在他们中间，奇怪的是她的后座上还有一个平民。鲍伊为大伙介绍了这个陌生人。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战术网络立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低俗评沦，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给大伙作总结陈辞的是希恩，“嘿，中尉，我不知道你还有追求刺激的怪异癖好！”

　　“全部闭嘴，给我提供火力掩护。”黛娜命令大伙。

　　她的战车全速直冲敌人的堡垒，正对着生化机器人的地面火力网冲去，这些生化机器人控制了这片环行防御带。希恩看见她的战车上升到距离敌人的堡垒不足一百码的地方时，战车一下向上跃起，接着阿尔法战斗机和猎鹰式战斗机对堡垒防御护盾发射的足以致盲的等离子闪光中，她失去了踪迹。

　　就在黛娜驾驶战车掠过飞船装甲表面的时候，三具反重力悬浮平台追踪而至，具有湮灭性的圆盘从乔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脑袋边飞过，而他此时还在专心致志地研究计算机读数。要不是头盔对机甲的协调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黛娜早就把头盔让给他戴了。

　　“数据出来了吗？”

　　”它一直在变化。”他在风中大声喊道。

　　“继续努力。”她催了一句驾驶着反重力悬浮战车穿过了四条火力线。

　　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堡垒上方的一次飞越，现在她掉转车头要再来一次。刹车的时候她还干掉了一具反重力悬浮平台，现在没有时间仔细瞄准了，她为此感到几分遗憾。不过，如果沙利文的计算机能够起到作用，那么她这么做就是完全正确的。她的双手紧紧握住了手把——那是一个类似控制杆和扳机的机械裴霄，并列机枪把第二具和第三具生化机器人送上了毁火之路。

　　与此同时，第二艘堡垒遮蔽了头顶上的天空，它和陆地上的飞船就像三明治一样要把她的小型机甲夹在中间。各个战术单位朝重型装甲防护着的飞船底部射击，因此，反重力悬浮战车的飞行路线上随处都是跳弹和爆炸，反而他她陷入了更加不利的境地。在堡垒挡住视野之前，黛娜同样注意到了在头顶上盘旋的摇石机甲，也许它们就是玛丽·克里斯托率领的黑狮小队残余的战斗机。

　　“飞船的薄弱点将在两艘堡垒对接的过程中出现，”沙利文终于说话了，“那就是摧毁它们的最佳时机！”

　　黛娜抬起头，估算着磁堡垒给她和她的甜心留下美好回忆之前还剩下多少时间。敌舰的下表面异常丑陋，就像一只机械蜘蛛的大嘴，要把他们吞噬掉。

　　“我正把信息传递给反重力息浮战车上的计算机，黛娜。剩下就看你的了。”

　　“都交给我吧。”她说着给机甲提了速，穿过了两艘飞船之间的狭小缺口。然而，一具反重力悬浮平台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向她倾泻着能量束。接着，生化机器人从左侧朝她扑来，迫使她以极其危险的动作向某个类似雷达护套之类的装置靠近——它就像一座小山矗立在船壳表面。就在拨转方向避让的时候，乔治不见了。

　　她听见一声尖叫，他飞出了后座，她抬头四下张望，恰好看见他被一具生化机器人握在金属巨拳当中。

　　黛娜急忙掉头，却小见了那个外星人的踪影。幸好玛丽·克里斯托通过网络告诉她，这场冲突她全都看见了，那个敌人就在她的前方。

　　黛娜并不清楚玛丽要在飞船对接的缺口干什么、但她没有停下来考虑这件事。她向前方开火，同时搜索着玛丽那架摇石模式的变形战斗机。这时，天空又一次重现在眼前。

　　在她的下方，一名队友刚刚从战车模式切换到守护者模式，朝一具外星机甲开火。顺着射击轨迹观察的黛娜的心猛地一沉：炮火击中了捉住乔治的生化机器人，它飞速旋转起来，眼看就要和玛丽的战斗机相撞了。

　　克里斯托躲避不及，和失去控制的外星人撞个正着，战斗机开始下坠、黛娜不知道该追谁好：一边是抓住沙利文的生化机器人，另一边是玛丽。突然，那辆射出关键一炮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那是希恩的座车——又变成了铁甲金刚模式，然后跳到高处接住了克里斯托的变形战斗机。尽管非常想看清整个坠落的过程，但黛娜还是不由得避开了她的目光。她再次投眼望去的时候，却发现两具机甲竟然都完好无损。

　　突然，九点钟方位传来一声爆炸。她转过身，整具机甲都被冲击波撼动了。

　　那儿，生化机器人变成了历史。

　　乔治·沙利文也死了。

　　她尖声呼喊着他的名字，飞向那一团愤怒的火球，她希望能找到一个幸存者。烧焦的反重力悬浮战车从火中钻了出来，她想起他生前对地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剩下就看你的了。停留在地表的堡垒内部，洛波特统治者正在观看救援舰只不断下降的图示。现在它就在自己正上方一百码的高度，他们伸出手臂和触须以确保对接过程万无一失。

　　“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达哥通报了情况。

　　赛赞急切地点点头，“很好。把佐尔派到他们防御火力最强的方向……我们必须确保他轻而易举就被微缩人抓住……”在这一分钟里，坐在角斗士机甲座舱内的安吉洛·但丁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所知道的事情就是自己在半空中不断地翻着跟头……

　　然后，他砰地一声摔在地面上。失去了一阵知觉，甚至差点都断了气。当整个世界在他眼中重新变得清晰的时候，他才发观自己的战车已经被摔坏，翻倒在一侧，并且燃起了熊熊大火。

　　但丁爬了起来，他发誓要把这群外星人撕成两半。这时，乘坐着雪橇状反重力悬浮平台的生化机器人又降下高度开始新一轮的杀戮。

　　安吉洛注意到它闪着红色的光泽，驾驶员已经英勇地从里面爬了出来——他真是个英雄。然而，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从堡垒内部射出一道细小的射束，击中了反重力悬浮平台，打得这个雪橇状的交通工具和它的驾驶员猛烈地撞在地球部队前线附近崎岖的山路上。

　　但丁听见这个飞行物坠地的时候传来了没有起伏声调的痛苦尖啸。

　　“他们击落了自己人！”满头雾水的但丁大声说道，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活着看见明天的太阳。黛娜试图抹去沙利文的死给她带来的可怕冲击，一边掉头再次刺敌舰奔去。瓦尔基里号索敌计算机的双屏显示器上的平行数据示意图正在不断跳跃，它将要引导机甲的武器系统为敌人的堡垒施加噩运魔咒。不过看起来时间已经不多了。

　　前来被援的飞船已经飞临头顶，地面上的堡垒也开始上升，这时无数的弹头还打在合金船壳上，然而爆炸对它没有造成丝毫伤害——飞船上复杂的近距武器网络沉默了——显然，所有可以使用的能量都被抽调到了别处。随着飞船的离地升空，它的整条脊线都显露出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充斥在周围，大地在颤抖，把岩石顺着陡峭的斜坡和从非自然形成的石头山上抖落下来。夹杂着沙砾和碎片的强旋风在救援飞船下方打着转，久久不肯散去。

　　当黛娜靠近两艘孪生飞船的时候，她看见第一艘飞船沿着脊线打开了四个面板，露出几个如同大型插座的连接器，它有接通管道那么大——它们像巨型无线电电子管一样闪闪发光——带刺的铁锚状物体从球茎状的圆形观测口往外延伸。

　　“再开快些！”黛娜催促着她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座舱显示屏不停地闪烁，一整列平行的示意灯也在调整、对位。这时，机甲突然变换成角斗模式，并且开启减速火箭停了下来，火炮已经就位。由于她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了计算机，因此，黛娜除了坐在那儿祈祷这次能够活下来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两艘飞船以非常怪异的带有一股邪气的方式接合起来，一艘重叠在另一艘的顶部，然后开始加速上升，它们之间几乎连三米宽的间距都不到。黛娜的机甲开了一炮，能量弹找到了狭小的接触面，爆炸在对接铁锚的周围此起彼伏，爆炸从两艘飞船中间的空隙喷发出来，上面那艘似乎颤抖了一下，然后就压在了它的同级飞船上部。

　　但两艘飞船还在继续上升。

　　“不可能！”黛娜冲着战术网络大声喊叫，“它为什么不起作用？”尽管她这么问，但她清楚答案是什么：计算机不停地闪烁，把内部的简要信息反馈给她，但她根本用不着重新查验屏幕也对此心知肚明：她晚了半秒钟，以至于偏离了那个致命的圆锥体足足两百码之远。

　　在它们消失在战斗的烟雾中之前，黛娜朝两艘堡垒看了最后一眼，这是一次再糟糕不过的近距离接触。






第十章

[image: 02]




　　甚至在柯克兰教授将他的研究结果向我展示之前，我就能感知某些和外星人驾驶员相关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那种感觉从何而来，不明白目前的想法将往哪个方向演变。我只知道在我看来，现在这个时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在某种和外星人有关的东西的触发下，我的命运起了变化，它将个我的整个生命蒙上一层阴影。

                                     ——摘自罗尔夫·爱默森少将的私人日记





　　凌晨三点刚过，爱默森将军的官派座车——那是一辆带有尾翼的黑色反重力悬浮豪华轿车。轿车的前端还有一具纯粹用于装饰的老武的散热格栅以及一只带着翅膀的立式车徽——就从政府的停车场出发，朝外星人战斗堡垒升空的地点疾驰。爱默森坐在后座上静静地沉思，而年轻的副官米尔顿中尉则感到了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提高十二分的警惕。现在，纪念城就像一座鬼城。

　　刚刚睡了两个钟头，爱默森就被全球宪兵部队艾伦·弗雷德里克的电话叫醒：在外星人飞船升空地带附近发现了有趣的东西——一个外星人驾驶员，他不但活着，而且状况还相当不错。

　　爱默森问弗雷德里克有什么打算，他称现在已把这个外星人带到了迈尔斯·柯克兰的实验室，并且还没向伦纳德指挥官通报这一发现。在全球宪兵部队和总参谋部各自的军事派系之间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情况下，弗雷德里克的动机十分可疑，也许只是因为ＧＭＰ对俘获的第一个生化机器人驾驶员的处理方式遭到了太多非议，才使得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弥补。刚放下电话听筒，爱默森就清楚他应该马上行动，但同时他还要冒着此举是否正当的风险。他先打电话叫罗谢尔上校前往柯克兰的实验室和他会合，然后才叫了自己的车

　　“这会引起别人猜疑的，长官。”米尔顿第三次对他这么说道，“总参谋长半夜三更驾车出行，而且没告诉任何人要到哪儿去。”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上尉①，”爱默森粗暴地说，他希望这句话能够制止这个人没完没了的询问。

　　【①爱默森暗示将要提升他。】

　　“是，长官。”中尉闷闷不乐地回答。

　　爱默森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再次投向窗外。至少，我希望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当爱默森赶到的时候，罗谢尔、弗雷德里克还有诺娃·萨特瑞已经在纪念城郊外柯克兰的高科技实验室等候他了。而这个博士却像个独来独往的私掠船长在ＧＭＰ和总参谋部的军官之间穿行，他忙前忙后就是想让这个生化机器人驾驶员活下来。

　　位于实验室ＩＣ观察台上的爱默森垂下目光盯着耶个外星人，这个年轻的机器人英俊得像个精灵，柯克兰让他仰面躺倒进行静脉点滴，一根导管插在他的颈部，被单下的驾驶员全身赤裸着，周围布满了整排整排的监控和扫描仪器。

　　“上一个俘虏由于官方处理不当死亡，”爱默森背对着他们说，“我要你们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是，长官。”弗雷德里克代表全体人员表态。

　　爱默森转过身面对着那三个人，“是谁找到他的？”

　　诺娃·萨特瑞，ＧＭＰ部队迷人的黑发女中尉上前一步行了个军礼，“是我，长官。离堡垒升空的地方不远。”

　　爱默森的眉毛一拧，“你到那里做什么，中尉？”

　　萨特瑞和弗雷德里克交换了一个紧张的眼神，“呃，她在寻找我们一名失踪的特工人员。”弗需德里克解释道。

　　爱默森严厉地看着长着一张鹰脸的上校，“你么你的特工又在那里干什么呢？”

　　弗雷德里克清了清喉咙，“目前我们还在进行内部调查，将军。”

　　萨特瑞简要地作了解释，但她故意没有提及乔冶·沙利文的名字。她要寻找的正是这个歌手间谍，但她更关心的却是上次见面时他所携带的计算机终端——黛娜·斯特林最好能够对此作出解释。

　　诺娃正是从一具坠毁的反重力悬浮平台上听见了些声响，进而发现这个外星人驾驶员的。开始他还能走动、可刚被监控起来就精神崩溃了，就像什么人突然把他调到了侍机模式一样。

　　“而且他的英语似乎说得很流利。”诺娃推断。

　　“所前这些谜团还是留给柯克兰亲自去解吧。”爱默森说，

　　“现在，我要你们严格封锁发现这个囚犯的消息。”

　　罗谢尔在一旁等着爱默森结束讲话，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可现在他却感到有些话不吐不快，自从几个钟头之前接到将军的电话开始，那件事就一直让他忐忑不安。能够成为爱默森小圈子的成员是一种荣幸，但他可不希望因此被送上军事法庭。

　　“将军，”最后他还是开了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必须向伦纳德指挥官保守秘密？”

　　萨特瑞和弗雷德里克也期待着爱默森的回答。

　　“是的。”他平静地告诉他们。

　　“可是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个标本？”弗雷德里克过了一会儿才问。

　　“我要你们用尽所有办法，我要知道这种生物是我样呼吸、思考、进食的——你明白吗？还有，把昨天的情况也向我汇报清楚。”

　　“是，长官。”三个人整齐划一地回答。

　　这时，柯克兰走进了观测室，摘下了他的外科手术用的面罩和手套。所有的人都向他发问。回答之前，他看着每一个人的脸等着人家的话音平息下来，自己也流露出略微有些困惑的神情。

　　“我要向你们直接汇报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他侧过身指了指下面的生化机器人驾驶员，“这个外星人……属于人类。”堡垒刚刚升空，洛波特统治者就把三位一体的科学家召唤到指挥中心。佐尔的克隆体已经落入微缩人手中，而且他还活着。尽管未曾亲眼目睹，但移植到这个克隆人脑子里的神经探测器把这些情况向他们做了传达。舱室内的卵形显示屏上密密麻麻的图示展示了他的受损情况，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们根本用不着为此担心。然而，这几位科学家对这个计划的热衷程度明显低于他们的主子。

　　“抓住佐尔的克隆体，微缩人就会被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赛赞辩白道：他当然没有必要向三位一体的科学家作解释，但空气中显然弥漫着一股难以控制的叛逆气氛，并且扩散到了整艘飞船。赛赞此举只是想略微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他们自己会带着我们找到史前文化矩阵。”

　　“如果微缩人再次向我们发起进攻怎么办？”淡紫色头发的克隆人不依不饶地问道。

　　“神经探测器的一个功能就是对他们的军事活动做出评估，”博卡兹指了指屏幕上的示意图告诉他，“在他们发起进攻之前，我们会及时获得警报。”

　　“是的……那么如果微缩人发现了你那个精致的神经探测器又会怎样？我们该如何应对？”

　　“被他们发现？”赛赞抬高了嗓音，“简直是荒唐！凭他们那种粗糙的科研仪器根本不可能发现这样超高频率设备发出的信号。这个想法真是愚蠢！”

　　这个科学家阴沉着脸。“希望是这样。”他的合成嗓音似乎带着些嘶嘶声。黛娜感到希恩在轻拍着她的肩膀，她还听见整个前臂压在琴键上发出的声音。她对着阳光睁开眼睛，远处的峭壁就像患了关节炎的手指，伸进粉红和灰色相间的天空。过了好一阵，她才想起自己伏在战备室的钢琴上睡着了，她的脑袋就靠在压着琴键的手臂上。

　　希恩站住她身后为打搅了她而道歉，同时对她整夜守着八十八区的事开了个玩笑，末了，还问她要不要吃早饭。

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散布在战备室各个角落，相互间争吵个不休。

　　“……到底是谁整个晚上都在打呼噜？”她听见安吉洛用最高的嗓门问话，“就像消音设备坏了的推土机。”

　　路易正在角落里焊他的小玩意儿，那似乎是个生化机器人的微缩模型。鲍伊阴沉着脸，由于戴着耳机，他对眼前的情形漠不关心。

　　“想合一下眼睛都不成，”黛娜告诉希恩，显得很虚弱。现在她回忆起来她一直都在思索着沙利文和他无谓的牺牲，一直都在想着给他演唱的林明美的歌曲挑刺……难怪她睡不着。

　　“你需要暂时卸下沉重的包袱，”前任中尉告诉她，“把盘起的头发放下来，轻松一下，别把生活弄得紧巴巴的。”

　　黛娜站了起来，伸手拿起她留在钢琴叵部的那杯果汁朝饮料机走去。“现在正在打仗，伙计。”她推开希恩说道，“野性的呼唤总是比业务和职责更有吸引力，抱有这种想法的士兵我见得多了，你并不是第一个。”

　　“那要看这话是谁说的。”希恩笑了。

　　“我是说，我可不认为战争会影响别的什么东西，三等兵。”

　　“我可不会让它破坏我的生活，黛娜。”

　　生活？她一边想一边倒掉剩下的果汁。跟这样一个家伙讨论生活……可她刚想到此处，昨天晚上梦中的碎片又浮现出来。当然，那时乔治出现在睡梦当中，接着他又变成了几个星期以来她和鲍伊曾经以死相博的长发生化机器人驾驶员的影像——佐尔！后来，她的母亲不知怎的也出现在了梦中，把她现在无法参悟的事情一一告诉给她……

　　“……我绝不会陷入到毫无希望的情感中去。”

　　黛娜转过身，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发火。她刚才走了神没有听见前文，却看见希恩朝鲍伊比划了一下。

　　“有个家伙几个星期以前还正常得很，可现在，他的魂都已经飞到飞船升空的地方了——这一切却只是为了一个在飞船上出现过的梦幻一般的姑娘！”

　　鲍伊没有听见这句话，黛娜认为这样反倒更好。希恩又列举了几条毫无说服力的理由，然后离开了战备审。黛娜朝她的朋友打量了一番，走到他的视野范围之内——如果他还能对她的到来做出反应的话。

　　“希恩说你情绪低落。”当他拿下耳机的时候，黛娜说道。

　　鲍伊做了个鬼脸，“他知道什么？”

　　“和那个外星女人有关，”安吉洛·但丁在屋子的另一头说道，他的鼻子埋在报纸的下面。“你最好多看看周围而不是地面，我的朋友。”

　　黛娜给安吉洛传递了一个眼神，如果他想想早上那个眼神，那现在这个就根容易理解了。“哼，就像你说的那样，中士，他一咬手指头就能把她忘了？”

　　“大声哭出来吧，她是个外星人！……哦，别发火。”他赶忙添上一句。

　　“你并没有冒犯到我，”黛娜告诉他，“我知道你的脾气很直。不过我并不在乎这个名叫‘缪西卡’的女孩是不是一个‘蜘蛛女’①，安吉洛，不可可以叫一个女孩把自己的心像电灯一样随时打开或者关上。”

　　【①设圈套引人上钩的女孩。】

　　“把她的心，黛娜？她的心？”

　　黛娜张开嘴想说话，却发现鲍伊在哭泣；她把手搭在他肩膀上，他却粗鲁地一耸肩把手抖开了。他站了起来，从屋子里跑了出去。

　　黛娜跟过去追他，刚跑到走廊中间又仔细想了想，她的父亲会容忍自己所在的小队这样对待他吗？她不知道。那么她的母亲呢？他们又在哪儿，她抬起头对着天花板问——你们在哪儿？由于在基地医院服用了止痛剂，坠机后的玛丽·克里斯托中尉睡得根平稳，尽管药片的效力已经过去，但她仍旧无法感觉到身上的关节和肌肉，她也没有开口要求他们对她进一步治疗。她伸出手够到床边的一面小镜子，看了看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的自己。幸运的是，她的脸看起来并不如她想像的那么糟。屋子里又干又热简直要憋死人，于是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尽管站都站不稳，她还是换下医院的病服，穿上了蓝色的绸袍，那一定是某些考虑周全的人为她准备的。她重新爬回被窝的时候没有把房门关上，但她并不指望会有谁来探视或者遇上别的什么事情。

　　可还不等这个念头从脑海中闪过，她就听见门外传来希恩的声音。自己的飞机精确无误地落到南十字军的“花花公子”型王牌飞行员手里，这个遭遇比一头扎入山丘也好不到哪儿去吧，不过她真的因此而赞时躲过了一劫。尽管如此，她却不曾想到这个讨厌的人这么快就又粘上自己了。

　　玛丽赶忙伸出手拢了抛杂乱的短发，拉了拉长袍的下摆。希恩却在门口被一个女hushi拦住了。

　　“就不能让我待五分钟吗？”玛丽听见希恩说，“我只想把这些亲自采摘的漂亮花儿送给她。”

　　可这个hushi却异常坚决：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房间。

　　“可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听着：我不和她说话，不逗她笑、惹她哭或是别的——真的——”

　　“不许探视就是不许探视。”hushi告诉他。

　　这个hushi到底是哪边的？玛丽开始怀疑起来。

　　“嗬，偌大的一座医院、能见到这样一个对我的魅力无动于衷的hushi真是我莫大的幸福啊！”

　　这话就和玛丽认识的希恩的风格有点像了。

　　“过来，”她听见他又说话了，“我把这些花留在这儿。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亲爱的。”

　　玛丽淡蓝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真的错了：在她的铁甲金刚臂弯里着陆还不如一头撞在山上呢！爱默森将军正待在战情室里，这时伦纳德总算把他找到了。爱默森一整天都躲着指挥官，他有种不祥的预感，通过某种渠道，伦纳德已经知道了外星人驾驶员的事情，伦纳德刚一开口，爱默森就知道他的直觉是对的。但奇怪的是，指挥官对整件事情却显得从容不迫。

　　“有人告诉我你对我保守着一个秘密，爱默森将军。”伦纳德几乎是以一种轻松的语调开的头，“我想还星应该亲自到这儿来问问你：我们抓住另一个生化机器人标本的事情是否属实？”

　　“是的，指挥官。”爱默森敬过礼之后回答道，“事实上，柯克兰教授正在对他进行一整套完整的实验。”

　　伦纳德突然转过身，他的脸气得通红。

　　“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和他有关事情，将军？”

　　屋内的技术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也许你打算把这条消息一直瞒下去不想让我知道！”伦纳德咆哮起来。

　　爱默森甚至没有机会结结巴巴地向他解释自己已经想好一半的理由。

　　“我要把这个俘虏从你手中弄走，将军。他将由军方的科学家负责分析，而不是某个二流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爱默森强忍住满肚子的怒气，这时伦纳德的火也发完了。静悄悄的屋子里只听得见他的靴跟踩在丙烯酸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我们不能再毁掉这个俘虏了。”他尽量不让自己高声叫喊，“从上一个俘虏身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这次驰们必须以公正的态度处理这件事情，而迈尔斯·柯克兰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指挥官停住了踱在半道的脚步，转过身面对着爱默森。他没有回答，而是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虽然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嗓音抬得很高，但听得出那还是有所克制的。

　　“我相信我的人也可以把它干好，将军。但我觉得你似乎对这个俘虏很感兴趣，我说得对吗？”

　　“是的。”爱默森说道，伦纳德得意地点点头。

　　“关于这个特殊的机器人，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

　　爱默森的嘴唇抿得很紧，“现在还没有，指挥官。”

　　“好吧，既然你那么……坚持的话……不过记住，这个人就由你来负责，将军。目前的情况下麻烦已经够多了。”

　　爱默森敬了个礼，伦纳德刚要转身离去，这时，一个新的亮点突然出现在危险评估系统上。能量一刻不停地运作，技术员也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屏幕上，房间里的每一台终端都在往外打印纸张，技术员都伏在控制台上忙个不停，他们要弄明白这个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突然又出现在月球轨道下方的物体是什么！

　　“那是什么东西？”伦纳德问道，他把手按在指挥台上，“谁能回答我？”

　　“一艘飞船，长官？”一个女性征募士兵回答，“显然，它正朝着敌人移动，很快就要接触到他们了！”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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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朋特少校和他的船员们今天已经出发了。“朗在黑暗中射出的子弹”，有人这么称呼他们。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从某些方面来讲。我甚至对他们的离去感到羡慕，尽管那只不过是试图返回地球，离开太空中这个邪恶的角落，离开这场旨在对抗我们兄弟姐妹的疯狂战事，以及泰洛星野蛮的、毫无正义感的生物……我很清楚自己的宿命是在别处，也许就是奥普特拉星球自身，陪伴在我身边的丽莎就是我的生命和力量。

                              ——摘自瑞克·亨特上将的修订日记





　　那艘飞船在超空间就已经物化了，并在危险评估系统上形成一个亮点。它到达了地球的外部空间，而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太久。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十年时间不过是沧海一粟，可对这样一个星球——它曾一度处在灭绝的边缘，而此时星球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受到战争的威胁难以自拔——十年的光阴就是永恒，而这艘飞船的出现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很快就被证实是不成熟的……

　　在太空中飘荡了相当于地球五年的时间——它迷失在时间的走廊，迷失在连续统一的变化和没有星图标记的莫比乌斯循环当中——这艘巡洋舰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在此之前，它曾经是远征任务的前锋舰之一——这项注定遭受厄运的使命就是要在洛波特统治者的邪恶之手伸到地球之前到达他们的故土。这项使命，以及那艘在太空建造并从小小的月球起飞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船，都承载着如此崇高的使命。地球人和天顶星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了，他们认为史前文化矩阵就被它的外星创造者佐尔藏在ＳＤＦ－１号的内部，却从未找到过它。因此，下一步更加理想的举措就是走外交路线：消除所有引发第二次大战的可能，达成协议，以维持现有的和平。

　　但ＳＤＦ－３号上的人们——亨特夫妇、朗、布历泰、艾克西多和其他人——如何能够知道并预见是什么在泰洛星上等着他们，以及Ｔ·Ｒ·爱德华又将在解除太空折叠的阶段耍弄怎样的险恶阴谋？在将来的数年当中，有许多事情地球始终都无从知晓：巨型行星方托玛上的一种重要本土元素，奥普特星球上的一种类犬生物，以及一个崭露头角的名叫路易·尼科尔斯的少年天才……

　　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这艘处在地球防御部队监控之下的巡洋舰就成了祈祷者所追寻的答案。

　　这艘飞船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产物，它是在亨特和爱德华产生分歧之前，由ＳＤＦ－３号的洛波特技术专家在遥远星系的地核内部建造的，建造它的目的显然就是用于超空间实验：他们并不打算让ＳＤＦ－３号返回地球，但他们可以利用小型舰只完成巨型母舰无法做到的事情。熟悉各个级别洛波特战舰的人，都能指出这艘巡洋舰的设计受到了天顶星战舰的影响：明显像鲨鱼一样圆滑的外形，如同背鳍般挺拔的舰桥和导航中心，以及钝秃的船首。如果说它的船壳吸取了外星人的特点，那么，它的反射动力中心的设计理念则完全源于地球，尤其是组成船尾的三元推进器单元的四段式设计风格。

　　在和因维德人对抗的泰洛战役中，这艘巡洋舰的指挥官约翰·卡朋特少校取得了赫赫的声名，但长达五年的的超空间飞行（到底是几分钟还是五辈子，谁又能说得清呢？）已经让他们有些吃不消了。不止卡朋特，全体船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受空间飞行病症的迫害。除了精神病，这种病症恐怕再没有别的称谓。

　　当这艘飞船刚从超空间浮现出来，他们蓝色白色的故土就出现在前方的观测窗上。他们都经历了种种残酷的陷阱——粗心大意的导航者最容易碰上这类惨剧……他们已经发现了巨大的铲形外星人堡垒组成的舰队。他们绝不会弄错，卑鄙无情的洛波特统治者被他们的野心带到了这里。

　　卡朋特命令即刻发动进攻，他说服自己，就算换了亨特上将本人也会这么做。如果说这么做看起来是发疯，指挥官告诉自己——这时，各变形战斗机小队已经从巡洋舰的舱门向外涌——靠一艘相对较小的飞船对抗那么多敌舰，那么，就好好回忆一下ＳＤＦ－１号独自和四百万艘战舰抗衡的往事吧！

　　从战略上分析也是如此：所有的火力都集中起来射击外星人舰队的旗舰，只要把它摧毁，剩下的也就跟着土崩瓦解了。

　　但卡朋特的船员们过于沉迷于历史了，尽管过去曾经有过以少胜多的事例，但这样的事情毕竟很难重演。更重要的是，卡朋特忘了自己在和谁打交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可不是天顶星人……天顶星人正是他们一手创造的！在外星人旗舰的指挥中心，三个洛波特统治者在圆形的皇冠状史前文化罩前互相看了看，显得很是惊讶。他们把目光抬起来，移到写满读数的舰桥显示屏上。这一抬头使他们三个看到了一幅近乎荒唐的画面：那是一艘刚刚解除太空折叠状态的飞船，它的设计甚至比地球军队近期派来和他们对抗的型号更加原始。这样一艘飞船竟然敢单枪匹马地和整个舰队交锋。

　　“真是荒唐。”博卡兹评价道。

　　“也许我们该用羞辱性的言辞评价他们试图用来和我们对抗的战术。”

　　“既原始又野蛮。”达哥说道，他看着堡垒各个部位的炮火不断地消灭掉地球人的机甲，就如同捻死一窝蚂蚁一样。“消灭他们倒是为他们做了好事：他们竟然用这种方式自取其辱。”

　　站在洛波特统治者身后的三位一体科学家聚集在一起。

　　“我们已经在标号六的５－０－９坐标锁定了他们的战斗巡洋舰，”其中一人向他们汇报。

　　赛赞看了看显示屏：“你们把这个计划作一点更改，”他告诉那个蓝头发的克隆人，“别去理会那群飞机，直接把巡洋舰干掉。所有部队部由你统一调配。我们的飞船将保持领先的位置……为了光荣，杀！”技术员、参谋和战备室里的各级军官还在欢呼庆贺派遣队先头部队的返回。伦纳德最高指挥官立刻离开这里去和莫兰主席商议，把爱默森将军丢在那儿处理这令人惊讶的局势。

　　“长官！”一名技术员说道，“先遣部队指挥官请求支援，要派战斗机和鬼怪式飞机紧急起飞吗？”

　　爱默森点点头，咕哝了一声表示同意。他感到一种奇怪的不安，似乎是对这次突如其来的返航事件的警讯。就在技术员开始呼叫的时候，他问自己，老朋友们是否有回来的可能？那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鲍伊和黛娜正窝在第十五小队的娱乐室里想心事，但他们的冥想却很快被打断了，他们听见了紧急出动的警报。

　　“所有驾驶员前往战斗岗位，所有驾驶员前往战斗岗位……所有地勤人员从六号区域向十六号区域转场……战斗机做好准备和ＳＤＦ－３号的攻击部队会合！”

　　不等通报播送完毕，黛娜就站了起来，她总是对警报细节不屑一顾。她跑到鲍伊的身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连拖带拽地把他带到了营房的走廊，这里的每个人都快步跑向速降梯和机甲舱门。几个月以来，她从未见过他们表现得如此狂乱和热情高涨，不禁感到有些疑惑。是城市遭到了全面进攻，还是发生了什么奇迹？

　　她看见路易从身边跑过，便叫住他，“嘿，闹哄哄的是要干什么？”她问他。上气不接下气的鲍伊就站在她身旁。

　　路易笔笑得嘴都咧到了耳朵根儿，眼睛里放出的光甚至穿出了从未摘下的护目镜，“看来是援军到了！我们的援军从超空间赶来——远征队回家了！”

　　黛娜和鲍伊几乎快要晕厥过去。

　　奇迹真的发生了！“我们需要奇迹，约翰。”卡朋特指挥官的导航员无助地说，”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可就像肉包子打狗，无论什么东西都打不穿它的护盾。”

　　两个人正位于巡洋舰的舰桥上。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十来个军官和技术员，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的攻击部队遭到彻底的毁灭。这些人挺过了哪么多艰难险阻，却死在了地球的大门口，卡朋特想道。可怕的惨剧逼得他几乎半疯了，但他却认为这些人并没有白白送死。

　　“叫第一波攻击部队调整到四十七标号4－9，q”刚说出这句话，巡洋舰就挨上了第一发炮弹。

　　在冲击力的作用下，卡朋特旋转着被抛到了舰桥的另一头，几个技术员也被撞离了他们的岗位。尽管不看汇报就能知道情况有多严峻，但他还是向他们要了一份损坏报告。

　　“我们的护盾被打掉了。”导航员汇报了最新的消息，“飞船被打裂。右舷主推进器已经被彻底打坏。”

　　“敌人的堡垒就在我们背后，指挥官！”另一个人说道。

　　卡朋特震惊地看着显示屏，“把所有辅助动力输出到左舷推进器！飞船尾部所有武器——任意开火！”“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伦纳德走到战情室的大型显示屏前喊道。

　　罗尔夫·爱默森从一个控制台前转过身回答：“我们和他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指挥官。”

　　伦纳德感到很不耐烦，“我们派出的支援部队呢？”

　　“也是一样，”爱默森平静地说。

　　伦纳德在监视屏幕前转过身来，伸出拳头一挥——他感到很失望。洛波特统治者的旗舰尖锐的船首闪出一圈小红点，十亿分之一秒之后，细微的能量束从中发射出来，喷吐着火热洪流撕开了无力反击的巡洋舰，占飞船四分之一的尾部引发了一连串的爆炸，整艘战舰都被摧毁了。

　　舰桥上超过半数的成员不是死亡就是处在濒死状态，卡朋特和他的副手都被爆炸伤及，尽管全身是血，但他们都还活着。无论怎样，这艘巡洋舰已经完了，少校非常清楚这一点。

　　“把所有逃生舱都准备好。”他用手掌根按住头上那处颇为严重的伤口，下达了命令，“撤离所有船员。”

　　导航员执行了他的命令，同时也启动了飞船的自毁程序。

　　“我们的非常已经设定了和敌舰相撞的航线，”他告诉自己的指挥官，“碰撞将在十七秒后开始。”他按下了最后一个开关，又补充道，“很抱歉，长官。”

　　“你用不着道歉，”卡朋特说道，他的目光迎着对方的眼神，“我们已经尽力了。”在纪念城高处一片死气沉沉的平原上，黛娜和希恩肩并肩坐在一辆反重力悬浮运输车的前座，他们扭着身子望向天空。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就在不远的地方。

　　被击毁的先头飞船放出了一些逃生舱，这些闪着微光的金属球体挂在色彩斑斓的降落伞下面，懒洋洋地漂浮在蓝色的天空。看着如此祥和的情形，谁都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想起几个月前的生活以及从天而降的可怕遭遇。

　　黛娜知悉了这个伤感的现实：ＳＤＦ－３号并没有回来，母舰只派回了一艘孤零零的飞船长途跋涉返回这里，她本人也是如此遭遇。

　　船员把飞船驶向六艘外星人堡垒当中的一架进行碰撞，但最后也被证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那些走向烧焦损毁的逃生舱的勇敢幸存者当中有人能和她私下说几句话，带来点消息，哪怕这些回来的人只有五岁或是十五岁。

　　希恩开着反重力悬浮运输车朝一只落在他们看守的地区逃生舱开去。黛娜跳下车，靠近了那个球体，向里面两个浑身是血的乘客致以欢迎回家的问候，并尽其所能为他们脸上的伤口作了最简单的包扎处理。大体上看，这两个人体重相仿，脸色同样苍白。经过那么多年的太空飞行，他们的外表有些萎缩，并且在新近遭受的痛苦折磨中受到了严重的震撼。两个人当中年龄较大的那个长着棕色的头发，英俊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他自我介绍说是约翰·卡朋特少校。

　　黛娜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们。

　　卡朋特和另一名军官对视了一眼。

　　“麦克斯·斯特林的女儿？”卡朋特问道。

　　黛娜只觉得自己的膝盖有些发软。

　　“你们认识我的父母？”她急切地问道，“告诉我……他们……”

　　卡朋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们上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中尉，那已经是五年以前了。”

　　黛娜高声叫喊起来，“你们得把所有一切都告诉我。”

　　卡朋特虚弱地笑了笑，他正想要多说几句，这时他的同伴示意性地抓住了他的上臂。他们俩再次对望了一眼，交换了个无声的信号。

　　“中尉，”过了一会儿，少校说道，“这恐怕得等到我和伦纳德指挥官谈过话之后。”

　　“可是——”

　　“你现在就得带我去，斯特林中尉。”卡朋特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道。伦纳德最高指挥官在外层空间并没有待过多长时间，但他对世事的兴衰变幻却相当熟悉。从这个语无伦次的疯子卡朋特少校和痴迷上太空航行的领航员的叙述当中，他一眼就看出了那股太空精神，他觉得这也正是自己和爱默森将军所要面对的。

　　在政府内部伦纳德的办公室里，两个人口若悬河地谈起了远征队前锋部队的点点滴滴，他们再三提及了地球部队的分裂——Ｔ·Ｒ·爱德华是一派，亨特上将和其他自称哨兵的部队是另一派。尽管如此，高级指挥官的原则问题还是得到了答复：这些外星人的确是洛波特统治者，他们遗弃了自己在布泰洛星的故乡穿越重重宇宙来到地球的外层空间。在伦纳德看来、他们显然不是想夺回什么东西，而是要毁灭整个人类并把这个星球作为殖民地，据为已有。

　　正如每一个离开这个世界十五年之久的人一样，两个负伤的军官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问题，指挥官在不泄漏机密的情况下尽量作了回答。他描述了洛波特飞船刚刚出现时的情形，战斗围绕着月球基地和自由号太空站进行，此外，他还说了天顶星人自愿将洛波特卫星工厂撤离地球的事情。

　　结束了对过去几个月以来的战事总结之后，伦纳德表情严肃地看着这两个航行家，希望把话题重新拉回到现实问题上。

　　“当然，我们对你们所作的努力十分感澈，”伦纳德指挥官告诉他们，“可是，天哪，你到到底是怎么想的，用一艘飞船和那么多敌人对抗！你们为什么不等待前锋部队的其余几只到达？”

　　伦纳德注意到卡朋特和那个领航员交换了一个目光，便打起精神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卡朋特面色严峻地看着他。

　　“恐怕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指挥官。”少校说道，“前锋部队并没有返回地球。亨特上将和莱茵哈特将军只能为你们祈祷，他们坚信地球的命运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长官，但他们并没有从ＳＤＦ－３号派出援军，指挥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愿上帝帮助他们。”领航员吸着气低声嘀咕着。

　　伦纳德发出不悦的声音。

　　“我怀疑等他们从外太空回来的时候，地球上是否还有一个活人对他们的祈祷表示感激。”爱默森说道，他背对着屋子，看着黑雨开始滴落在纪念城里。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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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柯克兰把和外星人驾驶员有关的事情都告诉了我。愚蠢的爱默森竟然相信他会对我保守秘密。他压根儿就没察觉到秘密兄争会的存在，这个会需要每一点每一滴的忠诚，才能把众多伟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不过多亏了他的愚蠢。才使我从那些繁杂事务当中腾出手来。尽管如此，不幸的是，这个外星人在我得以插手之前就被转移了。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和他发生接触。如果他就是那个人，我相信他一定是……我的脑子围绕着这种可能转个不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詹德，就是他的孩子！

                                     ——拉兹洛·詹德，《地平线事件：黛娜·斯特林与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前瞻》





　　在加派重兵把守的迈尔斯·柯克兰的实验室里，这个现已知道叫做佐尔·普利姆的生化机器人驾驶员正在上下翻腾，显露出痛苦的神色。他被牢牢地绑在了床上，不失强健的手臂还在不住地抽搐。罗尔夫·爱默森、诺娃·萨特瑞和艾伦·弗雷德里克正关注地看着他，这时，教授从另一间闲置的屋子走过来观察这个俘虏的身体情况。三个钟头以前，这个相貌英俊的年轻外星人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爱默森第二次在黎明前迅速赶到了实验室），但他却声称对自己的过去或是现在的情况一无所知。

　　“推说健忘症是最合适不过的借口。”弗雷德里克打破了令人不安的沉默推断道。

　　这时，佐尔的叫喊渐渐平息下来。

　　“我认为这个生物是只鼹鼠。那些所谓的洛波特统治者想通过这种最透明的策略把一个特工渗透到我们当中。一个突然失去所有记忆的生化机器人驾驶员，”这个宪兵轻蔑地说，“真是荒唐。除此之外，在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的战后任务汇报中，也提到这个生化机器人是被敌人的火力故意击落的。”

　　罗尔夫·爱默森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倾向于你的推断，上校，不过，我们也有办法利用他——”

　　“我们又如何辨别他到底是不是敌人返还给我们的人质呢？”弗雷德里克打断了他的话，“也许外星人故意给我们送来一个被洗了脑的俘虏，好让找们相信自己正在打一场和自己人相互残杀的战争？”

　　“将军，”柯克兰教授说话了，他的胳膊下面夹着满满一大叠诊断资料走到他们中间。“对不起，爱默森，不过在你们说服自己相信这个飞行员来自外星之前，请允许我向你们宣布一下我的发现。”

　　“说下去，博士。”爱默森打些抱歉地说。

　　柯克兰把他的食指伸向一大卷连续打印纸上的数据列。“对，就在这儿……”他清了清喉咙，“我们对他的边缘系统进行了扫描，沿着海马趾的结构中间体球凸、穹隆以及孔凸物，到丘脑前核，带状物、隔膜区和前部球凸的环形表面，大多数位置都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大脑记忆中心受损的迹象。”

　　“这种情况和我过去见到的所有案例都不一样，”他摘下了眼镜补充道，“把它归入逆行性遗忘或者顺行性遗忘都是不恰当的。而且正如它显示的那样，只有边缘部分受了外伤。和其他情况相比，只有失忆状态和它最为接近，但在得出正式结论之前，我希望能够和詹德博士商讨一下这个问题。”

　　“绝对不可以，”爱默森吼道，他向前一步，”我不希望再有其他人涉足这件事情，尤其是詹德，你明白吗？”

　　柯克兰不情愿地点点头。

　　“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博士？”爱默森又问道。

　　柯克兰又戴起了他的眼镜，“可以对样本采取各种治疗方法，将军。当然，我们可以试一试催眠。”

　　“换个环境会有效果吗？”诺娃提出一条建议，ＧＭＰ中尉低头看着那个外星驾驶员，“他的大脑波形明显不正常，但它们正趋于稳定。也许我们可以给他换一个环境。”

　　“你是说，换一个更人性化的地方？”爱默森说道。

　　“是的。”

　　“不过这样的话，由谁来监督他的疗程好呢？”弗雷德里克问道。

　　“我。”诺娃充满自信地说，“他看起来没有暴力倾向，如果失忆症是真的，那么他就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这个办法可行……”柯克兰表示同意。

　　“我想你一定有自己的办法，中尉，”爰默森鼓励她，“不过你建议我们把他带到哪儿去？”

　　“基地医院。”诺娃回答，“我们可以把一整个楼层都封锁起来，并且逐步让他接触外部世界。”她指了指屋子里整排整排的设备和观测窗，“这个地方太吓人了，而且很荒凉。”

　　“这样的安排很合理。”柯克兰附和道，但爱默森制止了他。

　　“那我就让你来负责此事，萨特瑞中尉，不过记住：必须严格保密。”神采奕奕的玛丽·克里斯托朝一个鲜红诱人的苹果咬了一大口（那是从她所在的小队送的水果篮里拿出来的，他们还送了一束鲜花，现在那束花就插在床头柜上的花瓶里），翻开她买来的时尚杂志。真不可思议——玛丽一边读着明年的流行趋势，却想到另一边战火纷飞的世界——但她又断然告诉自己，也许事情本来一直就是如此：无论心里怎么想，最现实的事情总是要发生……

　　她盘起双腿坐在床上，把杂志摊开摆在前面，上面是一个穿着暗蓝色绸缎装的迷人肖像，这时，她听见有人在敲门。

　　“得了，快让开，”一个装出来的强硬声音威胁道，“我是医院保安部的，我们知道这儿住着一个身体没有一点毛病的人。”

　　这是希恩的声音，绝不会弄错。她叫他等一会儿，一边把杂志掖在床底下，然后钻出被窝，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的脖子，装出一个病人应有的模样。

　　过了一小会儿。希恩就拿着鲜花进来了。“嗨，玛丽，”他兴高采烈地打了个招呼，“我早就想来看看你，很抱歉不能早点到这儿来，可我们一直忙得团团转……这是谁送的臭东西？”他指的是她的小队送来的礼物。他把一束黄色的花从花瓶里取出来扔进垃圾桶，然后把自己带来的鲜花插了进去。

　　玛丽在他背后做了鬼脸，故意发出一声轻微但又带着几分恼怒的呻吟，然后就伏在被子上呜咽起来，他忙转过身正对着她。“嘿，你怎么了？”他朝她弯下(禁止)子。

　　他伸出的手快要碰触到她的时候，她迅速有力地反手一拍，把他的手推到一边？

　　“离我远点！”她冲着一脸惊讶的他吼道，“我怎么了？你这个大混帐——找不到别的hushi小姐跟你调情了？”

　　希恩张开双臂，显得不知所措，“玛丽，你一定是误会了。我来看你是——”

　　“把你的手收回去！”她怒骂道，然后呻吟了一下，这次可是真的了，被刺伤的腹部在隐隐作痛。

　　“我，我亲爱……你这可怜的小宝贝，”希恩开始逗她了，“你还真对得起你这身军服，居然可以承受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不穿这身军服也一样坚强。”他又添了一句，用怜爱的眼光瞧着她。

　　玛丽没有理会他的评价，她用胳膊肘撑起上身，甚至都没顾得上遮住乳沟，“你是说我在装病，对吗？”她怒气冲冲地说。

　　希恩壮着胆坐在她的床沿，若有所思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不……这个，其实，这种想法不过只在我脑子里闪了一下。”他曲起胳膊叹了口气，“你瞧，回想一下过去，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救你。”

　　玛丽眯缝起眼睛，“你要我感恩戴德吗，希恩？”

　　“啊，得了。”他笑了，“也许只要你能对我好点，就这么多。”

　　玛丽的脑袋重新躺到了枕头上，眼睛看着天花板。“这些事都不应该发生，全都是黛娜的错，是她害得我像块面团躺在这儿。”

　　“别激动，”他诚挚地告诉她，“你不该责怪黛娜。”

　　她侧过身看着他，“用不着你教我该怎么做，跑腿的！我讨厌第十五小队——讨厌你们这一帮子。”

　　希恩举起双手，“等等……”

　　“给我出去！”她声嘶力竭地朝他喊叫，那只枕头就像武器一样被她举得老高，“滚！”

　　他一言不发地倒退几步，离开了这间屋子。只剩下她盯着他送来的粉色攻瑰，心里在想自己是不是演得太过火了。在玛丽病房外头的走廊里，希恩一头撞上了黛娜，她的手里也有一束鲜花，显然她也正要探望第十五小队刚刚结下的那个冤家。

　　希恩走到她跟前，挡住道不让她去玛丽的病房，并和她聊了起来。

　　“如果你是来看玛丽的，最好还是打消这个主意。”他兜了个圈子最后说道，“医护人员不让探视者见她。”

　　黛娜满脸狐疑，“可几天前她就获准探视了。再说，他们都让你进去了，不是吗？”

　　“呃，他们为我破了例，”希恩结结巴巴地回答，黛娜见状一把推开希思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再说，我是她的救命恩——”

　　“她还在恨我吗？”黛娜突然意识到希恩为什么老是在闪烁其辞。

　　希恩把脸耷拉下来，收起硬装出来的笑容，“比这还糟。她气坏了，甚至还说她也恨我！也许该结束了。”他赶忙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会儿她觉得你应该为此负责”

　　“我？为什么？”黛娜指了指自己，“天哪，我又没有把她打下来！”

　　“这我们都知道，”希恩赶忙安抚她，“现在她正要找个人出气。如果她不是要去救那个叫做沙利文的纨绔子弟……”

　　“兄弟……”黛娜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他们俩都沉默了半晌，这时，在医院走廊的另一头传来一阵被压制的骚动声，他们一起转过身去，只见那是十多个ＧＭＰ的士兵，他们身披铠甲，全副武装，护送着一副担架迅速赶住电梯。

　　“那是要干什么？”黛娜大声问道。

　　“那个地方挤满了宪兵，”希恩告诉地，“我听说他们把整个九楼都封锁了。”

　　黛娜对此嗤之以鼻，“也许是伦纳德将军要进行一年一度的体检吧。”

　　尽管嘴上这么说，但他却感到有些不太对劲。她又向遮得严严实实的担架看了最后一眼，然后耸了耸肩，一脸漠然。为了避免发生和最近那起事件类似的情况，战情室里的罗尔夫·爱默森决定最好还是把他对外星人驾驶员所做的最新安排告诉伦纳德。这个外星人在不久前刚刚被送往基地医院，他说自己的名字叫做佐尔。

　　佐尔！在麦克罗斯城的土丘救出鲍伊之后，黛娜曾经在任务汇报中提到过这个名字。看起来是个巧台，不过现在……

　　佐尔！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这是个令闻者色变的名字。每一个和洛波特技术有关的人嘴里都挂着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曾经受到无比的尊敬，如今却遭到了蔑视。正是佐尔，缔造了天顶星人和史前文化；也正是佐尔——泰洛星的科学家，把ＳＤＦ－１号送到了地球。尽管他毫不知情，但却为这颗星球招来了灭顶之灾，并使人类走向了衰败。

　　当然，也许在那些自称洛波特统治者的种群中，佐尔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但它却再一次地出现了……

　　当他向伦纳德汇报的时候，爱默森把这些全都说了一遍，可伦纳德却不以为然。

　　“我不管他给自己起什么名字，也不管他是人还是机器人，”伦纳德有些不高兴地说，“我所知道的就是迄今为止，你的调查还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这个人的名字算不得什么，将军。我们还不如去查查军方的数据。”

　　“给他改换一下环境将会给调查带来突破，柯克兰教授对此很有信心。”爱默森提出相反的观点。

　　“我要的是证证据！”伦纳德强调，“这个生化机器人驾驶员是个战士——也许还是个重要人物，只要能从他身上弄到情报，坦白地说，不管你们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我都不会怪罪。”

　　爱默森坚守自己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小心从事，指挥官。他的意识很脆弱，这就意味着他要么完蛋，要么就能为我们所用。我们得弄明白洛波特统治者想要干什么。”

　　伦纳德一拳头打在桌面上，“难道你瞎了眼睛不成？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来摆着吗——他们要彻底把人类消灭掉，留出一个全新的星球作为他们的殖民地！”

　　“可是还有史前史化矩阵——”

　　“去他的吧，那只是神秘空洞的谎言！”伦纳德怒吼一声站了起来，把两只手按在桌面上，“去他的小心谨慎！把你的研究成果带来，否则我就要了那个驾驶员的脑袋，将军——按我说的去做！”白天的大雨把地面冲刷得干干净净，甚至连空气里也带着一丝芬芳的气息，甜甜的香气在晚风中飘荡，这时，黛娜正靠在营房的阳台上。她凝视着锯齿状的山脊，感到不太习惯。她对自己说，堡垒已经离开了，但鲜明的记忆仍然深深地蚀刻在她的脑海里。那次侦察任务、克隆人城市、沙利文、玛丽，还有数不清的其他的人………他们当中夺走她睡眠的罪魁祸首，却是那个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的影子：那张精灵一般的俊俏脸庞，长长的淡紫色鬈发……

　　黛娜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仿佛要用力把这个影像彻底压碎、销毁，把自己解放出来。可现在她搜集到部分和远征队相关的情况后，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她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

　　静静地，鲍伊也来到了双目紧闭的黛娜身边，靠在阳台的护栏上。用不着转身她就察觉到他的出现，并报以一个微笑。他们握住对方的手，没有说一句话，两个人都沉醉在甜甜的夜色和夏日的虫鸣当中。他们什么都用不着说，两个人从小就在谈论麦克斯和米莉娅，以及文斯和珍妮，讨论ＳＤＦ－３号返回地球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做，如果ＳＤＦ－３号永远也回不来，他们又该如何。他们两人走得很近，有时候甚至可以看穿对方的思想，因此鲍伊提到那个外星姑娘缪西卡的时候，黛娜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

　　“我知道那座堡垒是敌人的象征，”他轻轻地说，“我也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什么，黛娜。但是她不属于他们一伙——我敢肯定。心窝深处有个东西这么告诉过我……我突然就对她产生了信任。”

　　黛娜握紧他的手，过了好久才松开，再一次对他表示支持。

　　她的内心也是这样评判那个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的吗？——她也信任他？他在移动，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些。这间屋子比第一间暖和一些，他周围一排排的机器和设备也全都一扫而空。他也知道现在没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监视他——无论是机械的还是其他种类的。他的身体不再是一长排感应衬垫和发射器的探测对象，腕部的静脉也停止接受缓慢的营养液滴，他的呼吸没有了阻碍，他的手臂……可以自由活动了。

　　噩梦也都离他远去：原生质生物劈头盖脸地向他发起攻击的可怕景象，似乎和他并肩战斗的巨型战士，爆炸的光线和可以预知的痛苦、死亡还有……复苏！

　　这些究竟是梦境，还是对生命的回忆？——也许是他曾经被埋葬起来的那一部分。

　　在他的床尾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着一位女性，英姿飒爽的脸和乌黑的头发使她看起来十分迷人，但在她的第一印象之上还凌驾着某种干练和冷漠。她两腿交叉坐在那里，膝盖上放着一个原始的书写板性质的工具。她穿着一身制服，头上戴着一只像是通讯设备的东西，但它看起来除了装饰外并没有其他的用途。她的声线婉转动听，随着她的话音，他从全新的意识当中那条短短的记忆索引里找到了她。他想起在这场睡眠受到干预之前，正是她在早先时候对他提过一些问题，尽管语气十分轻柔，但她却在探查些什么。他记得自己愿意对她寄予信任，但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除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

　　佐尔。

　　“你醒了。”注意到佐尔睁开了眼睛，诺娃·萨特瑞高兴地说，“你一直在沉睡。”

　　“是的。”他不太肯定。他的意思识当中似乎同时在讲好几门语言，但最先冒出来正是这个女人最精通的一种。

　　“你又做梦了？”她问道。

　　他摇摇头，把脑袋从床上抬了起来。这个女人——诺娃，他还记得她的名字——把某个设备作了调整，使他的脑袋能够靠在睡眠衬垫上部较高的地方。他碰了碰它，不禁为这种原始的设备感到惊讶，他同样对这张没有自我形态调节功能的床感到奇怪，也许通过他的思想或者意志就能够触功它……

　　“在你的记忆当中，印象最深的往事是什么？”过了一会儿，诺娃才问。

　　出于某种原因，这个问题激怒了他。这种怒气回到了梦中，他看得更清楚了，突然，他觉得自己曾经是一个战士或是类似的什么。他把这些如实告诉了她，她在笔记本上写了点东西。

　　“在这之后呢？”

　　佐尔在回忆中搜索了半晌，才说：“你。”

　　“除了这些再没有别的了？”

　　佐尔耸耸肩。那个梦再一次浮现出来。只有这一次，它才显得更加清晰。他的身体也出现在回忆当中，回想起自己所站立过的地方以及当时的体会，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痛苦的回忆。

　　诺娃看着他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痛苦之中，立刻站起来走到他的身边，试图安抚他，把他从回忆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中召唤回来。她感到自己对他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好奇或是某种卑劣的目的，她不禁为之折服。她的手覆盖在他的额头上，心脏跳得几乎和他一样快。

　　“别想它了，佐尔。”她把嘴靠近他的耳朵说道，“别逼迫你自己——那些回忆迟早都会回来。别把你自己往里头赶！”

　　他的背拱了起来，胸膛不自然地起伏，他呻吟着把双手放在自已的头上，祈求它早点结束。

　　“停下来吧，”他从紧咬的牙缝中迸出这句话。接着，他又奇怪地说：“我发誓再也不去回想那些事情了！”

　　诺娃向后倒退了几步、意识到他并不是在对自己说话。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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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隆人曾在地球疯狂肆虐，

　　而他就是克隆人的领袖。

　　他令你寝食难安，

　　他是身经百战的生化机器人。

　　他高喊着：“胜利！，宝贝，胜利！

　　我是不可战胜的，我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来一场对决吧——

　　和猩红色的生化机器人驾驶员。

　　                                   ——鲍伊·格兰特作曲，路易·尼科尔斯作词，《猩红色的驾驶员》





　　那天晚上，黛娜一直敞开着她的窗户，希望星光和芬芳的空气能够带来催眠的魔力助她入睡。可恰恰相反，星光在墙壁上投射出可怕的阴影，外面的喧闹声也搅得她心烦意乱。她整个晚上都翻来覆去，太阳升起之前，她一直被梦魔所折磨，在断断续续的睡眠当中，除了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她再也没有梦到别的。很晚才睡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醒来以后，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夜间的恐惧，于是她特地坐上了营房的战斗模拟器，挑选了以一敌九的陆地战斗场景和那群恶魔拼杀。她消灭了一具带着光晕的猩红色生化机器人，刷新了这台和机甲差不多大小的仪器的最高纪录。

　　她往软件包里输入自己的姓氏缩写，然而模拟训练并不能完全便她的思绪稳定下来。在这一天剩下的时光里，她都带着一股混合着怒气和困惑的情绪。

　　在阳光的照耀下，她走进了第十五小队的战备室。鲍伊正坐在钢琴前面一点一滴地拼凑他从缪西卡的竖琴室里听到的乐曲，他终于全部回想起来（并把它们写成了乐谱）。

　　“能再次听到你的演奏真让人高兴。”黛娜称赞道。她试着哼了哼这奇怪的旋律。“那是什么曲子？”

　　“根据缪西卡的竖琴曲谱写的，我只能做到尽量忠实于原作。”他告诉她，右手又即兴弹奏了一个片断。鲍伊把两只手都用上，演奏效果又上了一个层次。“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心想着杀戮，却又能写出这样的乐曲？”

　　“别把人民和战争贩子混为一谈。”黛娜刚说完一句，希恩就冲进了这间屋子。他径直朝她走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中尉，你可能无法相信，但我带来了一个消息！”

　　“有话快说。”她根本就不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

　　“经过调查，我发现了被ＧＭＰ关在医疗中心九楼的人是谁。他是个被俘的生化机器人——红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

　　黛娜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你见着他了吗？”

　　希恩摇摇头，“他们的保安措施非常严密。”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希恩？”坐在钢琴前面的鲍伊问道。

　　希恩伸出食指点了点自己的鼻子，“呃，朋友们，这么说吧，我现在又结交了一个可爱的hushi……”

　　黛娜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你认为会是他吗，希恩——佐尔，就是我们在堡垒里见到的那个？”

　　“我不知道。”他承认。

　　“我得见见他。”她说着就往外走。

　　“宪兵队是不会同意的。”希恩在她背后喊道。

　　“我才不管他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黛娜回了一句，“我有几个问题要问，而这个生化机器人驾驶员是惟一可以回答的人！”

　　“是啊，不过你不可能见到他的。”路易·尼科尔斯附和道。

　　安吉洛也接过了话头，“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中尉，不过我可不认为把鼻子伸到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四处乱嗅是个好主意。”

　　“无论如何，”路易指出，“他可能被植入了防止泄密的程序。你不太可能从他那里套出什么东西。”

　　“也许你说得对，”黛娜也同意他的看法，“不过在面对面地见到他之前，我根本就睡不好。”

　　希恩把手搁在他的臀部想了一会儿，“这样吧，如果它对你真的那么重要，你我们就开始行动。不过我们怎么才能混到里面去？”

　　黛娜想了想，突然灵机一动，“我有办法了，”她笑了起来，赶忙又补充随，“系好安全带，小伙子们——今晚的路可不太好走！”一个钟头以后，一辆假冒的维护运输车隆隆地穿过漆黑的纪念城街道前往医疗中心。路易握着方向盘把车停在了大门口，安吉洛背着枪、朝昏昏欲睡的卫兵晃了晃伪造的申请书和维修指令。

　　“维修部要我们对Ｘ光扫描音序器内部断裂的离子枪进行修理，”中士装作很内行的样子。

　　卫兵心不在焉地挠了挠他的头盔，就挥手让这辆车过去了。

　　当它开进地下车库的时候，路易说：“对了，离子枪是不会断裂的。”

　　“管它断裂不断裂，”那两句话只是安吉洛顺口编的，“反正我们进来了，不是吗？”

　　路易把货车开到隔离停车带。安吉洛从前座跳下来，打开了货舱的后门。鲍伊从里面走了出来，还有希恩、马瑞诺、撒卫斯——他们都穿着连身工作服，头上戴的帽子也遮住他们的脸——还有黛娜，她身上的hushi服起码小了三号，这套紧紧地裹在她身上的制服就像新长出的第二层皮肤。

　　路易和鲍伊马上开始摆弄起医院的电话和通讯线路交换器，而剩下的人则开始脱掉那身工作服……

　　佐尔所在的第九层，诺娃正把记事本搁在一边跑去接听电话。

　　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个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这里是总参谋长爱默森将军的办公室，萨特瑞中尉。将军要你尽快赶到办公室来见他。”

　　诺娃对着话筒一皱眉，挂掉了电话。她向佐尔道歉，说自己现在不得不先离开一会儿。一分钟之后她就离开了……

　　善于模仿多种人声的鲍伊松开了自己的鼻子，告诉小队成员萨特瑞已经上了钩。工作服都已经脱掉，安吉洛正穿着卧室拖鞋和一件厚绒布睡袍。马瑞诺和撒卫斯则一身护理员打扮，而希恩却还穿着那身军服。

　　“好啦，”黛娜告诉她的中士，“你的行动必须在十分钟内完成。”

　　“我从来就没失过手。”安吉洛向她保证。

　　诺娃告诉站在佐尔屋子大门两侧的ＧＭＰ警卫，让他们睁大眼睛加强监视。

　　“我很快就会回来：”她说。

　　与此同时，有人持响了位于七楼的玛丽·克里斯托的病房门铃。这会儿她正坐在床上阅读一本健身杂志，听到铃声响起，她赶忙把杂志藏了起来，整个人都钻到被单下面装睡。

　　过了一会儿，房门嘶嘶一响就打开了。希恩从外面走了进来。

　　玛丽惊讶地坐起来，“这么晚了你还来这儿干什么？”

　　与此同时，还在一楼的黛娜正拖着一个大背包（她也戴起了hushi帽），护送撒星斯和马瑞诺抬着的那副担架前往一部电梯，他们俩都戴着外科手术口罩——这是为了遮盖他们脸上难以抑制的笑意和其他表情。他们走进电梯间，在七楼的按钮上按了一下，与此同时，隔壁的电梯打开了，诺娃·萨特瑞从里面走了出来。在七楼，希恩正单膝跪倒在玛丽的床前，“我一直在想……你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这儿，我很担心你。”

　　“哦，别开玩笑了。”她讥讽地向他回敬。

　　“我是队真的。”他一口咬定，“多美的夜晚，玛丽。我想你该和我一起到屋顶上享受这美好的时光。改换一个环境，你看如何？”

　　玛丽笑了，“听起来倒是不错，不过医生们总是死死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希恩站了起来，压低嗓子故作神秘地问：“如果我保证你不会遇上任何麻烦呢？”

　　她朝他投去一个迷惑的眼神。

　　“我已经疏通了管理层所有的人。”他尽量装出清白无辜的表情。

　　玛丽沉不住气了，但她心里还有几分不解，“为什么是我，希恩？”

　　“因为你是那么的温柔可人，”他拍起了马屁，“我简直情不自禁！”突然，外头传来了轻微的拍门声，他似乎突然变得有些不耐烦，“快点，作好准备，你的豪华轿车来了。”

　　还不等玛丽拢一抛头发，拽一拽睡袍的下摆，大门又嘶嘶地打开了，两个护理员抬着一副担架出现在她面前。

　　玛丽往后一靠，立刻愣住了。她足足想了好几秒钟，“希恩，我不知道你这是要干……”

　　“怎么了？”他说着就朝床上靠过来，“别太挑剔了。”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他就一把掀开被单，一秒钟之后，玛丽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他的臂弯里，被送到两个呵呵直乐的护理员抬着的担架上……第十五小队的三名成员护送着担架前往远处没人监视的走廊中间，这里较为安全。这时，黛娜却跑进了玛丽的病房。她一把摘下硬挺的hushi帽，打开了窗户，探出身子向外张望：从这里再往上两层就是佐尔的房间。她从背包里取出一枝可以把人击昏的枪，一小卷绳索以及四个攀爬吸盘。她从系带后头伸过手臂，把吸盘在膝盖和手腕上系好，然后再把致昏枪别在制服窄小的腰带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后，她踏上窗前的矮凳，借着建筑物的大理石墙体向上爬。

　　爬到了第九层，她小心翼冀地往窗户里窥视。她第一眼看到佐尔时，差点抓握不稳摔倒下来。猩红色生化机器人的驾驶员正坐在屋子里的单人床上，肩膀上披着一件军用夹克。他似乎感觉到了她的出现，于是朝窗户转过身，她赶忙把身子低了下来。她蜷缩了好几秒钟，这才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二十九分了。

　　“马上到点了。”她把绳索绑在窗框上，平静地说……

　　就在九点半整，穿着拖鞋和浴衣的但丁中士从九楼的电梯口走出来。三个ＧＭＰ岗哨立刻迎了上去。

　　“回电梯里去，”其中一个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这一整层不向公众开放。”

　　等到电梯的门关上，安吉洛才说：“好啦好啦，我是得到了许可才上这儿来的。”他漫不经心地走了几步，第二个卫兵又把他拦住了。

　　“去和安全部门核实一下这个人的身份。”卫兵命令他的同伴。那个人跑到墙边挂电话，可他却发现电话已被切断了。

　　幸亏路易在地下室早做了安排，但丁想。

　　“你们几个，放开我。”中士向抓住他手臂的两个士兵抗议，“我告诉你们，我是来这儿看望我老婆的！”

　　“不管你怎么说，伙计，”站在但丁左边的那个说，“你都得跟我们走一趟。你是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还是要我们拖着你去？”

　　但丁心里一乐，做好了格斗的准备……在离走廊不远的房间里，佐尔听见一阵骚动便离床起身看个究竟。调虎离山，这正是黛娜所需要的：她从窗子外头跳了进来，手里握着致晕枪。

　　“给我站住！”她告诉正在走出门外的佐尔。

　　佐尔转过身朝她走去，尽管他一言不发，但却十分坚决。

　　“往后退！”黛娜警告他，两只手握紧了枪瞄准佐尔，“再不停下我就要开枪了！”

　　但他没有被吓住，继续大步向她走去。他跳得很高，从她头顶三英尺的地方准确地向那枝枪扑去。枪支脱手而出，黛娜退后了两步，摆出防御的架势等待他的攻击。

　　佐尔向前一倾身刚要迈步，但黛娜又攻了上来。他却敏捷地向下一蹲，向她的中路扑去，轻而易举地把她打倒在地。他的左掌正切在她的左腰上，右小臂紧紧地顶住了她的喉咙，勒得她快要喘不过气来。

　　“你为什么想杀我？”他问道，“我都做过些什么？”

　　黛娜费劲地吸了口气，勉啦说出话来：“你杀了我的手下，这笔账都得算在你的头上！”他欠下的债远远不止这么点！

　　她看见他的眼睛因为惊讶睁得溜圆，同时感觉到勒住她气管的力道也松了一些。她抓住这个机会抬起两条腿把他踢飞。但这个动作敏捷的外星人一个后空翻稳稳地站在了地上，朝步步逼近的黛娜摆出蹲姿格斗的架势。

　　他躲过她的侧踢，倒在地面伸出右脚给黛娜来了个扫堂腿。她的侧脸重重地栽倒下来，蓦时失去了知觉。当地抬起头的时候，只见那个外星人正用手枪指着她，

　　“就是你，”黛娜吼道。她挣扎着站了起来，“红色生化机器人。”

　　“你说什么？”他质问她。

　　黛娜握紧双拳，两脚叉开摆出空手道的架势，“你就是我们在土丘上看到的那个人——是你抓走了鲍伊！我们在堡垒里碰到的就是你！”

　　佐尔握枪的手略微松了松，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得出他有些不知所措。“诺娃告诉过我一些事情，”他紧锁双眉，“那个词是什么意思——生化机器人？”

　　黛娜格斗的架势绷得更紧了，“你的记忆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才有效，对不对？”她吼道，“我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为你心烦意乱，外星人！”

　　佐尔像被踢了一脚似的退缩了一下。“外星人？”他似乎在问他自己，接着又说，“我是一个人！”

　　这次他可躲不过去了。黛娜有力的前踢正中他的下颚，冲击力把他撞到了墙上。他仍旧握着那枝枪，但它现在却心不在焉地垂在手下。

　　“当你从生化机器人的外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黛娜怒火万丈，“别狡辩了！”她摆好架子等着他爬起来，可外星人却双膝跪地，血从他的嘴角流了下来。

　　“我不是，”他深表痛心地说，“可我不能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佐尔看了看他的手，“你要相信我！”

　　“是谁让你干这些事的？他们是谁？”黛娜追问道。

　　佐尔颓然把枪扔在她的脚下。“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他说。话音里全然是自暴自弃的情绪，“我失去了所有的记忆……”鲍伊·格兰特从电梯里走出来要助安吉洛一臂之力，他身上那件特大号的白大褂和黛娜的紧身hushi服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中士现在已经用不着刚人帮忙了：一个卫兵已经失去了知觉，另一个眼看就要抓住但丁的左臂，第三个卫兵的手也伸到了半途，可不知为什么，他们都扑了个空。

　　“啊，对不起，坎贝尔先生，”鲍伊装出一副学究的口吻，“您妻子的病房是在八楼。”

　　但丁轻蔑地把哨兵往两侧一推，就要跟着鲍伊退场。

　　“看来是我搞错了，大夫——可这几个大猩猩为什么要扑过来卡住我的喉咙？”

　　鲍伊也想和他共同演好这出戏，尤其是现在三个卫兵已经围了上来。“别激动嘛，坎贝尔先生。他们只是执行公务。而且您也没有理由为此责怪他们，对不对？”

　　安吉洛短促地笑了一声，然后鲍伊吹了声口哨就把他带走了……

　　鲍伊吹的口哨调子有点古怪，它的旋律和平常的哨音不太相同，而且令人难以忘怀，那是叫黛娜逃离现场的信号。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佐尔，而现在的他则坐在床边用手捂着自己的脸。“你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吗？”黛娜最后又问了一次。

　　“不记得了，完全没有印象，”佐尔说道，突然他抬起头，朝发出口哨声的方向看了一眼，“那种音乐，”他不安地说，“那是什么音乐？”

　　黛娜跪在他身边，“那是我手下的一个士兵从堡垒里的一个外星姑娘那儿学来的。”她解释说。

　　“是的……我想起来了！”佐尔惊呼，“那个姑娘的名字叫做……缪西卡。”

　　黛娜倒吸了一口气，“没错！”这么说来，鲍伊的幻觉是真实的，她心里暗想。

　　“可我不太肯定自己怎么会知道这些。”佐尔耸耸肩。

　　在另一处地方，诺娃·萨特瑞中尉如一股飓风般走向医疗中心的电梯，“没有人敢这样戏弄我！”当电梯门在身后关闭的时候，她气得火冒三丈地大声吼道……

　　“这可太好了！”黛娜告诉外星人，现在她不再急于离开这间屋子了，“看来你的记忆正在恢复！”

　　佐尔绝望地摇摇头。

　　突然，房门嘶的一声打开了。

　　黛娜想来的一定是鲍伊和安吉洛，可她一回头，却发现诺娃·萨特瑞正怒视着她。

　　“我要把你给关起来，斯特林！”她听见ＧＭＰ中尉这么说道。

　　黛娜快跑两步跳出了窗户，顺着绳索爬到了玛丽的病房，诺娃威胁的话语还一个劲儿地往她耳朵里钻。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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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大的功臣也铸就了最大的灾难——拉兹洛·詹德博士本人的工作实绩和不择手段打探洛波特统治者的地球毁灭之旅的评论家们使得他脱颍而出。直到最近，他对黛娜近乎病态的幕后操纵才开始减弱（参见詹德本人撰写的《地平线事件》一书），因此，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罗尔夫·爱默森少将为什么总是被迫在科学家们处理新一拨入侵者的相关事务上进行干涉。但必须指出的是，只有詹德，朗的主要门徒，才能够回答地球的指挥阶层提出的问题。想像一下，詹德和佐尔会面的情形将会是何等吸引人啊。

　　                                 ——泽盖斯特，《洞察力：外星心理学和第二次洛波特战争》





　　诺娃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故意危害保密活动的罪名逮捕黛娜，或是随便捏造点借口对那帮小青年的卑劣行为提出指控。但事实却表明，黛娜和佐尔的相遇使她的工作有了突破。当黛娜偷偷摸摸地从医院的九楼病房逃脱之后，诺娃向他询问了相关的情况，显然这个外星人体内的某种东西受到了触动，他回忆起了几个近期和他有过接触的人的名字和相貌，也许那些人就是外星堡垒上的成员。

　　根据诺娃的补充报告，柯克兰教授已经修改了他的初步诊断结果，现在他已经推翻了记忆丧失症的假设，转而考虑记忆退化的可能性，或是另一种全新的暂时性球体失忆模式。在外星人和斯特林中尉博斗之后进行的大脑扫描显示，在早些时候探测到的边缘体畸形症状已经有所缓解，但柯克兰对病因还是一无所知。他向诺娃施压，要求把这个消息公开透露给詹德教授，但诺娃拒绝了。不过她向他保证，她会在与爱默森将军会面时提及向蔚德求助一事。

　　将军为斯特林的举动足足发了五分钟的火。但火气过后，诺娃却看见他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黛娜·斯特林将成为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诺娃仍然保留这项任务的总控制权，但由黛娜负责刺激佐尔，以帮助他恢复记忆。

　　在距ＧＭＰ的卫兵在医疗中心遭到愚弄还不满一周时，爱默森把这个计划告诉了黛娜。

　　存这一段时间里，黛娜没有接到来自诺娃或是最高指挥部的任何指控，于是她就利用闲暇时间为将来的禁闭期做好准备。她在兵营的健身房锻炼得筋疲力尽，又想理清她对外星人驾驶员的错综复杂的情感。佐尔被人从医院带走了，就连希恩也无法从医护人员那里弄到更多的消息。

　　因此，当她接到前往总参谋部到爱默森将罕那里报到的命令时，黛娜几乎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世她却想不到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在等着她。

　　黛娜报出自己的名字走进那间宽敞的办公室时，爱默森将军在他的办公桌后门正襟危坐，罗谢尔上校站在他的一侧，另一侧站着的竟是佐尔。黛娜敬了个礼，爱默森走到办公桌前，用斥责的语气把事情告诉了她。

　　“我想已经用不着介绍佐尔给你认识了，斯特林中尉，我相信你们两个已经见过面了。”

　　黛娜咽下一口唾沫，说道：“是的，长官。你知道——”

　　“我不想听你狡辩，黛娜，”爱默森不耐顺地挥挥手，打断了她，“这事已经够乱的了。”他意味深长地清了清喉咙，“也许你知道，也可能你不知道，佐尔显然已经失去了记忆——或许是撞击造成的，但也可能是洛波特统治者对他的人类驾驶员的神经系统采取的保密措施在起作用。不过，我们相信他的记忆是可以恢复的。事实上，你先前……和他的会面似乎已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

　　“呃，谢谢您，长官。”黛娜嘀咕了一句，她突然希望自己能够把他的记忆恢复过来。爱默森的眼睛里闪动着怒火。

　　“别谢我，中尉！你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从很多事情上都可以看出来，你应当改掉这个毛病！”爱默森吼道，“不过现在，我要把佐尔交给你个人指挥，我要他参与第十五小队的各项行动。”

　　黛娜惊呆了，“长官……您的意思是…”她抬头看看佐尔，他冲她露出淡淡的微笑，黛娜被他迷住了。穿着军服和靴子的佐尔显得英气勃勃：一件由海军蓝和红色相搭配的紧身跳伞服，腰上扎着金色宽边皮带，在上衣竖领的衬托下，打着小卷的紫色头发显得更长了。

　　“我想我明白了。”她转过身对爱默森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军事行动对他的记忆的恢复可能去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非常正确。”爱默森说，“你能干好吗？”

　　她再一次望了望佐尔，然后点点头，“我会尽力的，长官。”

　　“那么你小队里的其他成员呢？”

　　答话之前，黛娜仔细想了想，“第十五小队是南十字军最优秀的作战单位，长官，他们每个人都会尽自己的本分。”

　　“鲍伊怎么办？”

　　黛娜抿紧了嘴唇。鲍伊要比他们更不好对付。“我会说服他。”她告诉爱默森，“他会明白的、我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爱默森面色严峻地看着她道：“希望如此，中尉。”当黛娜带着佐尔离开之后，罗谢尔上校对爱默森谈了几点看法。他一开始就全盘否定了整个计划。“这是极其其愚蠢的。”他告诉爱默森，一边踱着步子，手里还比划着，“我希望这个计划就此打住。一个外星人驾驶员——一名军官，竟然就这样……让他和我们最顶尖的小队混在一起……如果他是个卧底呢？如果他被敌人以某种我门无法探测的方式进行远处遥控呢？那还不如把洛波特统治者们直接请来，让他们好好参观参观我们的防御情况。”

　　爱默森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说完，罗谢尔所说的还是那些老话题。这些问题他全都想到了，他同样为此担惊受怕，他把事情想了个遍，还做了最为详尽的分析。

　　“还有，为什么要让斯特林办这什事？她有纪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

　　罗谢尔自己收住了后半截话，但爱默森为他做了补充。

　　“说得没错，上校。她是半个外星人，一半人类血统，一半天顶星人血统，因此目前来说，她是最合适的人选。”爱默森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声音里透出一股子疲惫，“我很清楚这要担多大的风险，但佐尔是我们惟一的希望。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了解我们，也许他会成为我们向洛波特统治者传递信息的使者。如果他们要找的东西和我料想的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佐尔使他们信服我们并不拥有那个东西。”

　　“就是传说中的史前文化矩阵，”罗谢尔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我只是希望您明白自已在做什么，长官。”

　　爱默森闭上眼睛，把背往椅子上一靠，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新捐募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士兵，”黛娜告诉聚在一起的第十五小队成员，“我可以告诉你们，他是由爱默森将军亲自委派到我们小队的，我对他报有信心。”

　　整个小队，包括刚从军事学院过来的几个未经风雨的学员都聚集在战备室，以稍息的站姿听黛娜训话。在刚才的五分钟里，黛娜把这个新兵添油加醋地吹捧了一番，安吉济不禁开始怀疑起来，尤其是她说到有信心接下上级分派的任务那一段，看来这件事情非同寻常。

　　“好啦，你可以进来了。”黛娜面对着战备室各位士兵的中尉半转过身说道。

　　门嘶的一声打开了，走进一个身形清瘦、胡须刮得很干净的士兵。他漂亮得几乎分不清是男是女，个头也高于常人，还留着淡紫色的长发。他的肩章是绿色的，既不同于黛娜的红色，也不同于学员的黄色，以及路易的蓝色。黛娜向大家介绍他的名字叫做佐尔。

　　对某些人来说，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安吉洛洪亮的嗓音突然使其他人对他产生了关注。

　　“他就是那个外星人？”

　　黛娜说：“佐尔已经被正式委派到了我们小队。”

　　这下所有的人都闹腾起来了，只有鲍伊默不作声地咬紧了牙关，因为黛娜事先就跟他说过这件事。从上到下，混乱的人群中充斥着怀疑的低语，这个局面最后被安吉洛怒气冲冲地控制住了。

　　“中尉，这个消息是真的吗？”尼科尔斯下士怀疑地问道。

　　“该死的，”黛娜回答说，“难道你以为这是我瞎编的吗？”

　　下头又开始议论纷纷，但丁又一次让他们静了下来。这一次，他自己走了出来，用可以穿破墙面的目光盯着佐尔。

　　“中尉，我看见这个外星人是被他们自己人打下来的！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人是个间谍！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吗难道是因为过于明显，最高指挥部反而看不到这个事实了吗？他是个该死的间谍！”

　　“我坚决不要他做我的僚机。”希恩也喊了起来。

　　“安静！”随着局势的紧张，黛娜大声喊道，“现在，我还是这里的头儿，我告诉你们，佐尔是上级正式委派到我们小队的成员！至于他是不是间谍，这个问题你们还是留给总参谋部去考虑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他感觉到我们欢迎他，其他的废话少说！”黛娜站了起来，两手叉腰，下巴向前一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人说话，于是她喝道，“解散！”

　　除了路易·尼科尔斯，所有人都向这个新兵投去敌视的目光，然后列队走出了房间。下士走到佐尔跟前，伸出了他的手。

　　“欢迎来到第十五小队。”路易诚挚地说。

　　佐尔迟疑地握了握那只伸过来的手。他一眼就看清了小队大多数成员的立场，但他该如何对待这个突然向他表示友善的人呢？

　　“对了，大个子，”路易笑了，“你和陟娜——你们的关系不错，对吧？”

　　当然，这种情况对尼科尔斯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一个由基因工程克隆的外星人和地球人结合生下的孩子，现在竟然成为另一个外星人的顶头上司，而这个外星人很有可能把自己的细胞贡献给了这项生物工程……黛娜和佐尔之间可能存在父亲和女儿、哥哥和妹妹等等无限多种关系。但更让路易着谜的，却是这个佐尔与另一个和他同名的泰洛星人——那个发现了史前文化的天才之间的关系。

　　新兵佐尔对路易的疑问感到迷惑，但黛娜似乎从下士友善的姿态中看穿了他的用意。

　　“你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她暗示道，“比方说到机械维修室去，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路易心领神会地笑了，“我想是有几件事等着我去办……回头见，黛娜。”

　　“如果从现在开始你对我都这么客气，我一定会感谢你！”在他回头的当儿，她喊了这么一句。

　　路易穿过滑门离开了，艾迪·乔丹紧随其后。在堡垒的侦察任务中惨遭毒手的二等兵教授这个人的哥哥。黛娜留意到这个学员临走前也把敌视的目光投射到佐尔的身上，那种眼神简直能够杀得死人。他们把他带到一间小屋里，除了一张椅子和一盏孤零零的钨丝灯泡发出的红光，里面什么都没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显得非同寻常：他的遭遇、经历的事件以及各种挑战。而且他大脑的一部分显然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况，并指导他脱离思维，靠嘴部的运动来说话，同时也唤起了他的情感和反应。但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某种联系，失去了和那些相同的遭遇、情感紧密相连的回忆。记忆的水库已经排空，现在他们要把它重新注满。

　　要是没有了这间屋子，他就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他的感觉告诉自己，这间屋子要比刚才那间大得多，这样他就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了。护送他到这间暗室的小个子给他佩上了一件武器，那是一枝没有使用过的激光手枪，握在手中感觉有点原始和陈旧。再一次的，一种思绪向他袭来：一种疯狂而没有头绪的幻象在周围萦绕着：要依据武器自身的特性进行射击，使它和意志合为一体，重新协调……

　　突然，一束亮光投射在他身上，他不再孤独了，一系列标靶排成一圈把他围了中间，他明白这项测试的目的就是要在规定时间内把所有的标靶打掉。随着屋内看不见的扬声系统一声令下，倒数开始了。尽管声音不大，但他仍然可以清楚地听出故意弱化听觉的消音器在起作用：

　　黑白相间的标靶转得越来越快，它们慢慢错开位置，逐渐脱离了紧密的环形顺序，开始无序运动，后台的电子计时器也在跳动。

　　他分开双腿，两手紧紧握住武器，排除所有杂念把精力放在捕获那一系列目标上。一号标靶掠过他的后方，他下蹲，转身，一道光束击碎了这个无实体的东西，把它炸成愤怒的闪光。第二号标靶飞向他的右侧，他同样也把它打了个对穿，给三号和四号腾出了空位。

　　他鼓起勇气朝倒计时器看了一眼，意识到他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把所有的标靶击毁。接下来的一枪他同时击中了两个靶子。

　　现在，它们迅速向他逼近，但他的准头仍然不差分毫，第二个、第三个标靶都在他的枪口下粉碎了。最后他开枪击中位于上方的最后一个标靶时，倒计时器刚好显示０－０－０－０。

　　屋顶的灯光亮了起来，佐尔把手枪收回皮套，摘下了防护面罩。黛娜冲出控制栏，向佐尔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在她身后是第十五小队的其他几个成员，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闷闷不乐的表情。

　　“我真不敢相信！”黛娜发出了感叹，“你从哪儿学到这么出神入化的枪法？这种模拟器的所有测试者，你是最出色的！没有一个人曾经做到过！你真棒，佐尔，你真是太棒了！”

　　佐尔感到几分自豪，但还是一言不发，他听见有个学员在说：“是啊，好得不像话：”

　　那个人很年轻，个头也比较矮小，头发是暗棕色的，整个人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脸上带着不服气的神情。他两手抱胸向佐尔示威。

　　艾迪，佐尔记起了他的名字。

　　“你打得是挺准，可现在呢，神枪手，你是要对付生化机器人，还是要干掉我们？”

　　佐尔踌躇着没有搭理。

　　“难道你听不见吗，大个子！”艾迪嘲弄着他，“你怎么了——难道哑巴了，神枪手？”

　　“够了，艾迪，”黛娜说道，“别闹。”

　　“你还是省省吧，中尉！”这个年轻人告诉她，“我才不信那些所谓失忆的鬼话呢！”

　　谁都料想不到艾迪突然抽出自己的随身武器对准了佐尔，可佐尔却一动不动地站着，甚至显得毫不在意。

　　黛娜走到他前面，警告艾迪把枪放下。

　　可这个学员却笑了。“接着！”他把手枪朝边上一扔，黛娜赶忙往下一蹲，却跌倒在安吉洛的臂弯里，佐尔伸手接住了那枝枪。

　　“不过我可不觉得他有多厉害！”说着，艾迪从人群中走了出去。

　　黛娜站起来，她把手搁在后腰上目送他离去。“算你聪明！”她嘀咕着。

　　伍尔低头看了看那枝枪，突然泛起一种厌恶的感觉。外星人仍被大伙儿排除在圈子外面，不过，第十五小队的人多数成员已经渐渐开始接受他了。或许他永远也不会被大伙接纳为小队的一员，但人们基本上都不再用那种敌视的目光看他。

　　黛娜是个特例，她对佐尔的兴趣显然超出了职责范围，而且她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但丁中士。尽管他无法左右这一既成事实，但无论佐尔到哪儿去，他总是盯得紧紧的，他仍然坚信这个生化机器人驾驶员就是洛波特统治者派来的间谍，而关于失忆之类的事情通通都是谎言。

　　只有希恩对黛娜糊里糊涂的言行保持中立，就像他根本没有动脑筋想过一样。这不过是因为他自己也被玛丽·克里斯托迷得晕晕乎乎的，以至于什么事情都没放在心上。

　　自从在医疗中心度过那个浪漫的夜晚之后，希恩就被这个黑发女中尉迷住了，甚至到了把他生命中的其他女人通通忘掉的地步。

　　就在玛丽出院的那一天，希恩穿起他最帅气的衣服，还摘光了营地里最鲜艳的花做成了个花束。他正要去医院看她，却在兵营走廊差点和黛娜撞个满怀。

　　斯特林也穿得十分光鲜：一套粉红色的裙子和罩衫，脖子上还系了一条白色的丝巾。

　　“现在你给我听好了，士兵，”她笑了起来，“玛丽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下来的云雀，你明白吗？”她的手指朝他手中半打鲜花中的一朵用力一弹，攻瑰花瓣就纷纷扬扬地洒落下来。

　　“别自欺欺人了，”他也反唇相讥，“我就干得很漂亮……你穿便服干吗？”他匆匆朝她打量了一眼。

　　“和佐尔一起外出办公事。”黛娜脑子里一阵憧憬。

　　“办公事？就穿这身衣服？”

　　“是啊，”她点点头，又看了看手表，“我要迟到了！代我向玛丽问好，告诉她我会尽快去看她！”

　　说着，黛娜就一溜烟地跑了，只剩下希恩在她身后嘀咕着：“真是个不更事的学员。”黛娜所谓的办公事，就是带佐尔去纪念城唯一的娱乐公园阿卡迪亚①游玩。他们在那里吃了些垃圾食品，玩了几种投币的游戏，可黛娜却对旋转木马起了兴趣。佐尔站在一旁，看着她坐在木马上沿着各条路径上上下下没完没了地兜着圈子——一会儿头朝下脚朝上地颠倒过来，一会儿又被离心力甩过去，向后、向前、向两侧运动。

　　【①意即世外桃源。】

　　让佐尔吃惊的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她对甜腻口味的喜好依然没有改变。他又一次感觉到她身上有着那么多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几次他都感觉到在很早之前就认识她、她存在于他失去的记忆当中，尽管并不占太大的比例，但它和种种神秘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黛娜来说也有同样的感觉，甚至更甚于此（因为那些事情全都和她有关）。她意识到自己的言行相当愚蠢，而且她从未刻意掩饰过什么，他们应该以公开和诚信的杰度对待佐尔，她认为爱情会像战争那样对恢复他的记忆起到推动作用。由于爱默森将军严格的军令所限，她还没有把自己的混血身世告诉他。根据他目前的情况。即使让他知道这些也不会有多大进展，因此她尽量让一切保持着轻松愉快的基调。

　　下午一点的时候，他建议黛娜返回基地，但她拒绝了，并向他指出自己才是该发号施令的人。

　　“可我是你的试验对象！”他告诉地，一张可爱的苦瓜脸惹得她简直想要把他抱住好好爱抚一番。他也迎上目光回望着她的脸，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我是在恋受，”她叹了口气。

　　但只听见他回答说：“这个词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她过去经常昕到的一句话，于是她立刻打起精神，说服他至少和她一起玩一次太空隧道。他对这个主意并不太感兴趣，但最后还是大发慈悲地答应了。

　　太空隧道是阿卡迪亚最吸引人的设施，它不但要求参与者具有出众的胆识，而且同样需要良好的体格。它是个高速旋转令人极度紧张的过山车隧道，并且刻意设计了危险刺激的视觉和听觉效果。乘客们被肩并肩地拥在双座反重力车上，投入到变幻不定的场景当中，寻求战粟感带来的刺激。

　　在佐尔终于明白黛娜是由于兴奋而非恐惧才尖叫后，他也渐渐屈从了这种特殊的体验。在他们进入恐怖至极的转盘隧道时，整个世界似乎都要炸裂开来。

　　隧道内墙沿线发亮的碟形物体让他想起了什么，蒙蒙胧胧的卵形物体和奇怪的凹面令他想起了一段可怕的回忆……除了恐惧和被俘，他联想不到任何事物。他的脑子里似乎有一根筋在抽动，要把封存和遗忘的东西从脑子里撕开并全部敝露出来……

　　他的痛苦和绝望都被黛娜一一看在眼里，她正要伸出手去，却被几个Ｇ的重力和安全带压得动弹不得。她无能为力，只得等待车辆运行到隧道较为缓和的路段。与此同时，她开始解下双人座椅安全带，但她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过山车开始加速进入垂直翻滚，而她肩部的安全带偏在这个时候被打开，整个人就从座椅中抛了出来。

　　佐尔看见她被气流吹到飞速行进的过山车尾部，这种骇人的情形强烈得让他忘却了个人安危，他解开自己的安全带去够她，对他来说那不仅仅只是在够一个黛娜这么简单，她变成一个来自过去的带着闪光的女子的形象。这个身着粉红色薄纱的影子充满了爱和失落，无论是谁，这一生都难以将其忘怀。佐尔和这个女子的幻象纠缠搏斗了好几天。他并没有对黛娜或是诺娃提起过此事，但无论他走到哪儿，这个幻象都缠着他。那是他第一个比较清晰的回忆，看来她将成为打开他大脑中潘多拉盒子的钥匙。

　　现在，他正和ＧＭＰ的女中尉在一起观看一系列视频图像。这些图像对他来说非同寻常，但到目前为止它们仍未能唤起他的记忆。挂满果实的大树，缠绕着蔓藤还发着冷光的怪异球体；各种相互交错的神经丛当中悬空漂浮的史前原生质液泡；星际堡垒表面隆起的圆顶装甲锥体……

　　“这些带子我们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佐尔，”诺娃打开电灯照亮了整间屋子，“你到底想干吗——给我们两个人催眠吗？”

　　佐尔若有所思地说：“每一次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感觉朝它们更近了一步，我有这种感觉，我会想起来的，至少能回忆起一部分，我会成功的。”佐尔心不在焉地点了点食指，这时，诺娃把一张视频卡带装入第一台放映机，“让我们再看一遍第一个片段。”

　　“如果你恢复了记忆将会怎样？”诺娃镇定自若地问，“精神崩溃还是别的什么？”

　　“又有谁会在乎这个呢？”佐尔回了一句。

　　诺娃讥讽地笑了笑，“也许黛娜会，不过也只有她会在乎。”

　　ＧＭＰ中尉对这个外星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佐尔却无法领会。他感觉到这和黛娜有关，但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

　　“快点放带子吧。”他催促她。

　　被萨特瑞称之为生化机器人的红色的两足战斗机械：一些战斗机甲正在和水翼艇激烈厮杀，三具一模一样的、裹着植物的机甲搭乘着反重力悬浮平台突然从一片森林中涌了出来……

　　盯着眼前的情形，佐尔的脑袋就像被针扎似的泛起剧痛，这时，一个苍老的语音直接传到他的意识当中。

　　“地球是史前文化最后的来源地，”这个声音说话了，“它是我们力量的根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血液。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回被他们窃取的东西，控制生命的源泉，它是属于我们的……”

　　佐尔站了起来，他并没有听见诺娃关切的话语。他看见三个阴影从土丘中升起，接着又消失了——这几个物体纯粹是为了他而故意现出了身形。

　　诺娃听见他的呻吟，接着他发出痛苦的尖啸，一头瘫倒在桌面上，失去了知觉。柯克兰教授一时难以找到，而詹德教授又是禁忌人物，诺娃只得向国防部借调水平较低的医师到全球宪兵部队帮忙。

　　佐尔仍然没有意识，但他并没再陷入昏迷。诺娃和医生把他送到宪兵营房之后，他就在床上不住地扭动挣扎。

　　卡兹医生和萨特瑞中尉这会儿都站在他的身边，医生熟练地进行了冷处理。诺娃为取得突破感到欣慰，但也受了些惊吓。卡兹脱下佐尔的衣服给他注射镇静剂，药物让外星人平息了一些，但却不足以抑制住他亲身经历的那种看不见的恐惧。

　　“地球，”佐尔呻吟着，“地球，地球是源泉……地球！……史前文化！我们必须得到它！…--”

　　“他终于想起来了。”诺娃平静地说、

　　卡兹把眼镜扶了一下，又最后看了一眼床边的图表，“大脑没有明显的受损迹象。镇静剂很快就会起作用，药效可以持续整夜。”

　　诺娃谢过了医生。“还有一件事，”在他离开屋子前她说道，“现在你必须接受最高机密的约束。你从未到过这里，也没有见过这个病人。明白吗？”

　　“完全明白。”卡兹说。

　　诺娃摸了摸正在发烧的佐尔沁满汗珠的额头，跟着医生出去了。

　　房门在她身后关上了，一分钟之后，一道电苘似乎控制了这个没有声息的外星人，它在他的脑子里顺着不同的方位发射出光芒，迫使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佐尔尖叫着攥紧了被单，他的背向上拱，胸膛不住地起伏，可早已走远的诺娃和卡兹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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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他想为自己的发明引发的非正义行径做出补偿的时候，佐尔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洛波特统治者看来，他的克隆体——经过适当的培养和控制，就可以模伪佐尔本体的行为——同样能够为他们所用。当佐尔·普利姆让能们见到史前文化矩阵之后，洛波特统治者又在盘算他还能派上什么用场，他们会永远把他利用下去。

　　                               ——明塔奥，《史前文化：超越机甲之旅》 





　　洛波特统治者的旗舰仍然停留在地球赤道上方的同步轨道上。为了改变当前的局势，飞船里的三名洛波特统治者坐在了一起。他们的高背椅组成了一个三角形，在它们的中心是一团球形的光晕。这片区域内闪出一幅经过增强处理的视频图像，那是通过他们的特工佐尔·普利姆的眼睛所看到情形，这些电子转录数据都是由植入克隆体大脑内部的神经探测器发送过来的。

　　“这些盲目的蠢货还真以为自己抓到的是个被洗过脑的地球人，”博卡兹刻薄地说，“我倒希望毁掉这样的种族不会对整个星系造成太大的损失。”

　　赛赞也表示赞同，这时，在阿卜迪亚寻求刺激的黛娜出现在视频图像中。“他们就像一群有感情的虫子。原始、勤勉、子女众多，但举止轻佻。比方说这个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女性……”

　　“很难相信她是个军官，”他接着说，球形的光晕把白光投射在他年迈的老脸上，“指挥一群男人和机甲进行战斗……”

　　这时出现了黛娜的另一个特写，她正面对着佐尔坐在公园的野餐桌前。

　　“看来她有一部分天顶星人的血统。”博卡兹说道，他把下巴靠在手上。

　　赛赞意味深长地咕哝了一句，“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探测器已经发现了特定的生物遗传特征。她是天顶星人和地球人交配的产物……真是奇怪。”

　　“这个克隆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她是个混血儿，这有可能唤醒他的记忆。显然感情正是帮助他慨复记忆重新成为佐尔本体的关键。”

　　球体上的图像又一次消散，接着又浮现出诺娃最近演示给佐尔的影像资料：红包的生化机器人、战斗机以及那个土丘。

　　“克隆人经历的这些痛苦的回忆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达哥指了指光晕投射出的最后一幕说道。

　　在人造土丘下面埋葬的正是ＳＤＦ－１、ＳＤＦ－２和凯龙战舰的残骸。洛波特统治者们十分肯定，史前文化矩阵正完整无缺地埋在它的下面。到目前为止他们做了不少调查，但都被守卫着这套设施的鬼魂不动声色地阻止了。当然，就是这个克隆人策划了那场特殊行动。

　　“克隆人正在恢复他的本体中关于史前史化的记忆，”博卡兹刻意指出，“他会不会把自己知道的都透露给他们？还记得很多年以前他是怎样欺骗我们的吗？我们必须小心从事。”

　　天蓝色的球体观在已经清空，现出自身空灵的本色，但又不时被无规则的神经活动扰动。

　　“你建议我们恢复对这个克隆人的控制？”赛赞问道。

　　博卡兹缓缓点了点头，最后一幅画面充满了那个球体：那是佐尔初次被介绍给第十五小队时遇上的一张张敌视的脸孔。

　　“为了防止他被更多的情绪影响而给我们带来灾难，我建议要他的意识集中到史前文化上，我们就立刻恢复对他的控制。”

　　“同意。”过了一会儿，其他两名洛波特统治者回答道。诺娃向爱默森将军提交了最新报告，提及了佐尔辨认出麦克罗斯城的土丘以及他喊出“史前文化”一词的事件，这使得爱默森确信，现在是把整件事情向总参谋部公开的时候了。伦纳德最高指挥官表示同意，还特别召集了委员会成员举行内部会议。

　　爱默森简要地作了说明，伦纳德就把话头接了过去。

　　“这个外星人的短暂回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地球保存着所有史前文化的源泉。如果我们相信它的真实性，那么这就是洛波特统治者没有毁灭我们星球的惟一理由。”

　　用不者提醒在座的任何一个人，ＳＤＦ－１号能够在天顶星人的攻击下幸免于难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但是他们会继续进攻，直到把我们所有的史前文化储量搜刮干净为止，”伦纳德继续说道，“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意识到所谓的史前文化矩阵只是个并不存在的谣传，他们就会把目光转移到我们的发电站、我们的机甲、以及所有依赖史前文化能量运行的洛波特技术设施上面。”

　　“因此，我们得以幸存的惟一希望就变得十分简单：必须率先发动攻击制服敌人。”

　　爱默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白痴的战略思想依然停留在佐尔出现之前的阶段水平。

　　“可是，是高指挥官，”他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为什么要在可以和他们做一笔交易的时候发动进攻？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并且和他们达成妥协。”爱默森把嗓音抬高了些许，简洁明了地对他的提法表示抗议，“佐尔可以为我们代言！我们可以把话带过去，告诉他们我们要进行谈判！”

　　“你没开玩笑吧，将军？”金斯基少校问道，好几个人跟他意见相同，“你打算怎么做呢——和洛波特统治者坐下来共进午餐吗？”他朝爱默森挥了挥拳头，“他们不会答应的，他们甚至没有试图和我们建立过联系！”

　　伦纳德一言不发地坐着，回忆起洛波特统治者们对他提出的个人警报，他不由得想起了不久以前的事……

　　“我是认真的，”爱默森回答，他的手平放在桌面上，“别朝着我挥拳头，年轻人！现在，给我坐下保持安静！”

　　“你应该听他的：”罗谢尔告诉金斯基，他在为爱默森说话。

　　可现在，伦纳德又切入了他的主张。

　　“我们不是在做生意，先生们。”他冷冷地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捍卫我们星球的主权。”

　　“你怎么会想到要和这些外星杀人犯谈判？”金斯基左边的军官问道。

　　金斯基一拳头打在桌面上。“军事解决是我们惟一的途径。除了我们，人民再没有可依赖的对象了。”

　　爱默森发出一阵狂笑，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是的，他们还指望我们再一次重建生机勃勃的地球——”

　　“够啦！”伦纳德吼道，他结束了这场争论，“我们立刻开始拟定攻击计划，这次的议程延期再行讨论。”

　　其他人散场之后，爱默森和罗谢尔都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全球宪兵部队待了整整四天，佐尔才被放出来回到第十五小队。当他来到营房大院的时候，路易·尼科尔斯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还一个劲儿地要让他看看终于完工的红色生化机器人微缩模型。

　　“是我自己做的，”路易骄傲地说，“它和你战斗时乘坐的那架一模一样。”

　　佐尔心不在焉地盯着那个模型，然后推开了路易。“我记……不太清楚了。”他粗暴地说。

　　“嘿，你怎么了？”路易哪里肯放过他，又追了上去，“我只是想尽一份力帮你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兄弟。”

　　“很好。”佐尔喃喃着继续向前走。

　　路易还想说点别的，可艾迪·乔丹却跳了出来突然出现在佐尔的旁边，还一把扯掉了模型的金属脑袋。

　　“别走得这么快呀，神枪手，”艾迪喊道，“我想跟你谈谈。快回来！”

　　佐尔停下来面对着他。艾迪举起这个沉重的物体，摆出要把它扔出去的架势威胁他。路易想要拦阻，却被这个学员推到了-边。

　　“我哥哥的死就是他一手造成的！”艾迪怒气冲冲地宣布，“如果你再敢说什么都记不得，那你就是个骗子！现在你承认吧，克隆人！”

　　这下子就连安吉洛·但丁也站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从后面靠近艾迪。

　　“快点招认，佐尔！”艾迪冲着佐尔的脸嘶哑地叫喊，手里还握着那个机器人的脑袋，“告诉我——我哥哥受了多少折磨？”

　　佐尔一言不发地用空洞的眼神和艾迪对视，他已经准备承受这个学员可能做出的一切举动。

　　“你告诉我呀！”艾迪说着，浑身气得直打颤，悲痛的回忆和软弱的情绪控制了他，“我知道你都记得，”他呜咽道，“我只想……”

　　艾迪的脑袋垂了下来，他的身体不住地抽搐，仿佛痛苦已将他征服。佐尔避开了他的目光。

　　可是学员的怒火突然又回来了，他甩开了自己的悲痛从地面一跃而起，朝着佐尔的下巴猛地一拳。佐尔向后倒退几步，倒在娱乐室的书架上，他摊倒在地上抬头望着袭击他的人。

　　“觉得好些了吗？”佐尔擦去嘴唇上的血迹问道。

　　艾迪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他高高扬起右拳向前逼近要再揍他几下，然而安吉洛·但丁却挡在了佐尔的前面。

　　艾迪的拳头擦过中士的下颚，他来不及改变方向，尽管只差一寸，但他还是打中了这个人个子男人。

　　安吉洛皱了皱眉说：“你闹够了吗？”

　　现在，学员真是又气又怕。他愤怒的目光越过安吉洛，恶狠狠地盯着佐尔。他用全身仅存的力气把机器人的脑袋往地上一摔，转过身逃离了这里。

　　安吉洛揉了揉瘀青的面颊。在他身后的佐尔道了声“谢谢”。

　　“下次我就不会再拦着他了，佐尔。”中士头也不回地说。

　　“我不会怪你的，”佐尔回答，他的语气充满了自责，“我愿意为他哥哥的死受更多的惩罚。”

　　但丁甚至懒得和他争辩这个事实。

　　“你这样做还算有点人性，先生，”他轻蔑地哼了一声，抬脚走了。佐尔乘电梯来到大楼的健身房，里面正像他希望的那样空无一人？他面对屋子里一堵挂满镜子的墙坐了下来，心情迷乱地看着那些训练器材和承重椅，接着又把目光投向自己内心的深处。

　　他一点都记不起艾迪·乔丹的哥哥和小队成员告诉过他的必须由他背负的种种罪孽。无论是他自身的意识，还是小队成员无声的指控，那段失去的记忆，都使他觉得受到了伤害。更糟糕的是，他回忆得越多，那些谴责也就越显得正确。他的梦境和不完整的记忆闪回无一例外地充斥着暴力和邪恶，尽管不十分确定但却异常深刻。一定是真的，他断定，我一定杀过人……我是个刽子手。他告诉自己——刽子手！

　　佐尔把手按在自己的脸上，谜底尚未揭开，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对过去犯下罪行的自责。现在的感受和早些日子的愤怒情绪竟然有着这么大的差别！

　　他回想着从诺娃的办公室返回兵营的途中，他乘坐着她为他征调的反重力悬浮摩托，而黛娜和他并辔而行，全身盈满了和往常一样的乐观情绪以及一种似乎叫爱情的东西。

　　“你又想起别的什么了吗？”她曾经这么问道。

　　但他没有理她。

　　“你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她在自己的反重力悬浮摩托上喊道，“难道你连不久前的记忆也都失去了吗？就连对我的尊敬也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他的心里似乎有一种东西迫使他对她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情绪，尽管没有一点由头，却无法改变。

　　他向地吼道：“我可受不了没完没了的审问，中尉……”

　　“啊，原来你在这儿！”他突然听见有个声音从健身房的另一头传来。黛娜正站在门口，显得有些焦躁。“我还以为你会在战备室里等我呢。为了找你我跑迪了整个营房。”

　　佐尔用力闭上眼睛，他感到那种愤怒再次从体内升起，驱散了不久前的悲痛。

　　“我受够了，”他告诉她，尽量不去违逆那股不断升起的怒潮，“请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黛娜。”

　　黛娜就像挨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

　　“希望你再也不要来烦我了。”不知何故他的舌头冒出了这样的话，“我也不想恢复自己的记忆，明白吗？”

　　“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听到这样的话。”她盯着他说道。

　　佐尔站起来转过身背对着她，“我再也受不了这些啦！如果你们的人想取走封存在我脑子里的东西，就让他们动手吧！”

　　黛娜的脸上阴云密布。“你让我伤透了心，”她轻声说，“我只是想帮帮你，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来……让我帮助你。”见他没有回答，她壮起胆子朝他迈了一步，“听我说，佐尔。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并不在意你以前所做的事，我只知道你就是现在的你。而且，我相信你对我的亲近感就像我对你的那样。”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试着接触他的目光，“不要逃避了——我们能赢！”

　　“不！”他转过身避开她，“都结束了。”

　　她把手从他身上抽了回来，低着头，“好吧。如果那是你想要走的路，那就随你的便吧。”然后她的下巴一扬，“不过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别来找我！”

　　黛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身，准备离去，鼻子扬得高高的。屋子里的光线有些黯淡，她似乎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那堵安满镜子的墙面上安装的大型投射显示屏。她用力一跺脚，却踢到了它的金属脚架。她大声咒骂了一句，但还是不解气，“你这个愚蠢的家伙！”她吼道，朝着管状的支柱又是一脚，把显示屏从承重架上震落下来。整个框絮向后倾倒，厚重的合成树脂显示屏以及其他东西刹那间同时砸到了镜面上。

　　佐尔本能地向前冲，要把她拉到安全的地方。然而刚跑了两步，他就从断裂的墙面松脱下来的成百上千破碎的镜面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过去和现在似乎在这一刹那天衣无缝地拼合起来：黛娜惊恐的脸成了阴暗的侧影，接着又变形为一个苍老而且带着邪恶气息的脸孔。

　　佐……尔……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在呼唤着他，你没地方可逃了，你逃不脱我们的手心，你跑不掉的……

　　这时，一只和那张脸同样苍老的手朝他一指、接着张开手掌向内收拢。他突然发现自己正沿着某个昏暗的世界中一条曲折的隧道奔跑，他要逃离身着长袍、头盔和各式各样护甲的武装卫兵的拘捕。三个恐吓的声音一直在迷宫里追着他不放，但最终他还是穿过一扇六角形的大门摆脱了他们，躲在一间充满天籁之音的阴暗房间里……

　　一个绿色头发的女人正坐在竖琴前面，她纤细的手指拨弄着光弦，跳动的光线仿佛就在屋子里跳舞。他知道她的名字，但却叫不出口，就像他知道自己触犯了不得闯入此地的禁忌一样……那几个老家伙想把他控制在股掌之间，他们想要把他关住，使他和外界隔离开来；这几个老家伙还要他为自己并未经历过的人生自责！

　　缪西卡，这个绿色头发的竖琴乐师告诉他……

　　几个终结者追上了他，但他已经躲在了她的身后。他伸出胳膊卡住她的脖子，想要把她当做肉盾和人质……她在他的手臂下瑟瑟发抖。他们不会杀她的，他告诉自己，她是他们的人。

　　然而你几个终结者端起武器开始瞄准。他把她推到一边，再次逃脱了追捕，但他们却开枪了——是向她开枪……

　　整个世界变成了血红色。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

　　黛娜在他身体下面挣扎，他整个人都压在她的身上，以使她不会受到玻璃碎片的伤害，可与此同时也把她紧紧地扣在了地面。

　　“缪西卡……”就在她扶着他站起来的时候，佐尔听见自己在对她说话，“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弹奏这首美妙的曲子。后来我把她当作人质……我还以为他们不会杀她，可他们却这么干了！”

　　黛娜看着他，眼睛睁得老大，“不，住尔，他们没有。”她试着告诉他，“鲍伊曾经见过她——她还活着！那一定是个梦——”

　　佐尔站直了身子离开她的身边，把自己的愤怒都倾泻在破碎的镜面上。

　　“我没有记忆，”他断言，天蓝色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我是个机器人。我承认，艾迪的哥哥是我杀的。”

　　他挥起右拳向镜面猛击，然后用左手拨开想拦阻自己的黛娜。他一次又一次地轮流挥动双拳，用力撞击着破碎的玻璃，最后他终于累得筋疲力尽，双手也变得血肉模糊。

　　“我的天哪！”他哀号起来，“是洛波特统治者！他们一定完全把我控制住了！”

　　黛娜靠在他的背部，两手抱住他的肩膀哭泣。

　　佐尔鼻孔翕张，“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打败他门——我必须毁掉我自己！”

　　“不，”黛娜恳求他，“总会有别的办法……”

　　她一眼看到镜面上滴落的鲜血，便拉过了他的双手。“你的手！”她倒吸一口气，掏出了自己的手绢缠在他的右手上，那只手伤得明显比左手厉害得多。“机器人是不会流血的，”她抽泣着对他说，“你是个人，佐尔。”

　　“没有记忆的人？失去自己意志的人？”

　　她想要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对不起，黛娜。”过了一会儿，佐尔告诉她说，“我对你说了些非常恶毒的话……”

　　“让我来帮助你吧。”她望着他的眼睛说道。

　　佐尔把自己的额头印在她的额头上。过了不久，佐尔果断地朝着军部行进，快速走向罗尔夫·爱默森的办公室。黛娜给予他的帮助是非常珍贵的，但有些事情必须由他单独来完成。首先，他需要当下可以找到的关于洛波特统治者、他们的战斗堡垒以及生物遗传工程的每一点每一滴的资料，而爱默森就是惟一可以为他提供这些东西的人。

　　他在办公室的门前停住了脚步，把要说的话重新组织了一遍。他抬起包扎过的手刚要敲门，却听见大门的另一端传来说话的声音。

　　有一种力量使他停在那儿：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脸上毫无表情，眼睛和耳朵正以某种频率进行信号的调和录制。

　　“伦纳德要我们现在就发起进攻，那是非常鲁莽的，将军。”佐尔听见罗谢尔说道，“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罗尔夫·爱默森的声音，“我知道，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大多数参谋人员都站在伦纳德那一边。我只能希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本想让佐尔代表我们和他们进行谈判……不过，现在的事实却是，一场全面战争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就在爱默森和罗谢尔讨论总参谋部匆忙拟定的攻击计划的时候，佐尔站在门口偷听了几分钟，然后他转过身，全身僵直地步入走廊，他原来的念头已经被彻底抹去了。

　　在走廊另一端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安吉洛·但丁正目送佐尔离去。这个中士紧紧抿着嘴唇，像是证实了什么东西似的点了点头。植入佐尔大脑的神经传感器正有条不紊地传输着视觉和听觉信号，旗舰内部的光晕球映出的图像使洛波特统治者们既感到不安又觉得十分欣喜。

　　“请注意，这个克隆人的愤怒使我们对他的操纵受到了影响，”博卡兹评价道，他指的是佐尔对自己镜像的冲动反应，“这一点令人感到担忧。”

　　“可即便如此”赛赞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利用克隆人的计划还是非常成功的——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爱默森和罗谢尔对攻击计划提出的交换意见正转化为数据向他们传输，这时，Ｖ字形大门的图像显得尤为清晰“不管怎么说，很有趣……这些微缩人还在继续阻挠了自己人制订的进攻我们洛波特堡垒的计划。”

　　“我得说他们很有勇气。”达哥说道。

　　赛赞朝延迟信号尚未完全消散的光晕球体斜了一眼。

　　“对这些微缩人，我们只剩下一个简单的对策：消灭他们每一个人。消灭他们。”

　　“消灭他们，”博卡兹也附和道。

　　“消灭他们！”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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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ＪＡＣ机甲，好家伙！要知道这可是他妈的史前文化机甲！”

　　                                     ——摘自一个不知名的ＴＡＳＣ飞行员的评价





　　地球联合政府的旗帜在新(被禁止)军事联邦参议院大楼的铜制穹顶上高高飘扬。在大楼内部，伦纳德最高指挥官正向地球联合政府的重要人物致辞，其中包括南十字军的各级军官（黛娜·斯特林和玛丽·克里斯托也在其中）、新闻界的代表，以及平民中的特权阶层，他们都坐在宽敞的参议院大厅里的高台上。在他身后的主席台上，坐着的是罗尔夫·爱默森将军、罗谢尔上校、鲁道尔夫上校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各位成员。

　　“我们充分意识到许多人的异议，他们提出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率先对外星人舰队发动攻势是否明智。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已针对这些看法作过详尽周全的考虑。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结束这场争论，我们要统一步调，竭诚合作。

　　“史前史化工程师已经完成了第一批新式攻击型机甲，也就是Ａ－ＪＡＣ的交付。它们将构成第一波攻击的核心，你们的军团指挥官将会给你们每一个人委派各自的战斗任务。

　　“我知道，今天这间大厅里所有战士都会痛苦地感受到这项任务的危险性，而且还会有一些人要和自己的信念背道而驰。但最高指挥部已经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有能力对敌人发起致命性的打击，如果面对这样的优势却无所作为，那就是承认失败！”

　　除了某些身份特殊的总参谋部成员和莫兰主席手下官位摇摇欲坠的鹰派成员，并没有多少人对伦纳德的演讲表示浓厚的兴趣。

　　爱默森和罗谢尔甚至没有鼓掌。他们断定伦纳德是个自大狂，这个进攻计划本身完全就是疯狂和愚蠢的。

　　后来，狂热的新闻记者们拥在建筑物的前方，他们几乎快要把伦纳德银色的豪华防弹轿车给掀翻了。玛丽·克里斯托驾驶反重力悬浮摩托穿过人群停靠在黛娜身边，这时，第十五小队的中尉也启动了自己的摩托引擎。尽管这是好几个礼拜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但这两个女人还是很难融洽起来。

　　“猜猜谁会被派作第一波攻击部队？”玛丽奚落道，她又较上了劲儿。接到医疗中心颁发的健康证书之后，她已重新投身部队并且回到了她的战术空军小队。

　　“那只幸运的小鸟不就是你吗，玛丽？”黛娜用极为辛辣的口吻回击她，“你已经把自己的伤口舔好了，嗯？”黛娜始终就没有探视过她——自从希恩告诉她玛丽一直在寻找自己被击落的替罪羊之后。

　　玛丽那双猫一般的眼睛中亮光一闪，“相信我，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她露出狡黠的笑容，告诉黛娜，“这辈子我还没觉得这么精神抖擞过。不过我认为，这次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是捞不着地面战斗任务了，真是糟糕。我猜想在我们起飞后，也许你会参加训练的——谁知道呢。”

　　黛娜也道出了她的意见进行回击，“说实话，侍在地面上并不让我感到难过，”她用相当尖刻的口气说，“你手下的飞行员们会让你抓狂的。”

　　玛丽发出吃吃的窃笑，“不会这么糟。这次，我们起码有个头脑清醒的指挥官。明白我的意思吗？”

　　尽管强打笑颜，黛娜还是皱了皱眉。“哦，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她厉声对玛丽说道，“什么时候你才会明白那不是我的过错？”

　　玛丽笑了，她感到很骄傲。“别担心，我原谅你了。”她说着开启推进器，去追赶离去的队友。“再见。”她回过头大声喊道。

　　黛娜正要朝她做个下流的的诅咒手势，却想出个更好的主意。她伸出手正准备启动推进器，可不等她拧动开关，诺娃·萨特瑞就跟了过来。

　　“请你长话短说，诺娃。”黛娜说道，“我得在十五分钟内见到佐尔，只要我一迟到他就会担心。”

　　自从医疗中心的那次精彩表演之后，诺娃始终没有机会和她面对面地交谈。既然那件事已经被上级妥善处理，她也不想再来计较——不过她心里可不这么想。

　　“我正要跟拿你谈谈有关佐尔的事情。”

　　“怎么了？”黛娜摆出防御的架势。

　　“你帮助他恢复了记忆，全球宪兵部队对此十分感激，但我们认为有些事情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

　　“不！”黛娜打断了她的话，“他是我的，而且我发过誓要帮助他。你引以为荣的专业人士也许会把他变成植物人，我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的，我理解你的感受，黛娜，”诺娃把语气缓和了一些，“但我们要对受试者的潜意识作深入的探测。”诺娃朝她的记录本扫了一眼，就像照搬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一样，“我们调来了泽盖斯特博士——一位外星人个性移情①专家前往——”

　　【①在心理分析中，原先与一个人比如父母或子女相关的情感或欲望被无意地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尤指分析者。】

　　黛娜用手捂住耳朵，“够了！这些心理学名称听得我头都疼了！”

　　诺娃耸耸肩，“恐怕这件事已经不归你管了黛娜。现在他们任命我来监督佐尔的康复进程——”

　　“除非你把我杀了再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诺娃！他需要的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点点理解——而你缺的正是这个。离他远点！”边说着，黛娜拧动了油门，反重力悬浮息浮摩托打着转飞也似的离去，差点撞上一辆迎面驶来的巨型卡车。

　　“黛娜！”ＧＭＰ中尉在她身后叫喊着。她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和客观判断力，诺娃自言自语道。“有时候我只能大声尖叫！”黛娜说着闯进了第十五小队的战备室。

　　几个人手一抖，咖啡和茶溅了出来，棋子掉落在地上，透明的玻璃窗也在屋子的另一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出了什么事了，中尉？”安吉洛站起来问道。

　　“没什么！”她咆哮着，“告诉我佐尔藏在哪儿就行了！”黛娜把怒气发泄到了鲍伊身上，“我想我告诉过你要把他看紧！”

　　鲍伊退缩了一下，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应了一声。还不等他向后躲闪，黛娜的拳头就已经伸到桌面上往他跟前用力砸了下来，“根本就没有一件事可以放心地托付给你！”

　　“冷静点，中尉，”睡椅上的希恩平静地说，“那个病人很好，我们一直监视着他，你别那么紧张。”

　　“那么，他在哪儿，希恩？”黛娜的语气平缓下来，但是话音里还带着点威胁的口吻。

　　希恩干脆告诉她，“他马上就会回来的，”然后把她晾在一边。

　　“我可没问你他来来去去的时间表，三等兵，”她双手按住臀部，朝他吼道，“我马上就要见到他！”

　　“我想他更愿意让你等……”希恩暗示，这时她已经离开了屋子。

　　战备室的门嘶地一声打开了，“告诉我他在哪儿！”

　　“在男厕所——顺着这座楼一直往下走，右手第一个门就是。”

　　黛椰发出愤恨的叫声，所有的人都迸发出抑制已久的笑声。

　　“战争委员会给我们委派了什么任务没有？”路易下士问道，他希望借此改变一下话题。

　　安吉洛两手环抱在胸前，“是啊，这一次我们是得到许可好好教训敌人，还是又窝在后方？”

　　黛娜走到大伙中间，“嗯，你们真想知道，最高指挥官以超于常人的智慧做出了决定……”她故意吊起他们的胃口，“……让我们留往后方，这是必然的结果。”

　　离开战备室之前，黛娜从希恩身边经过时朝他的腿上踢了一脚，他显出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真是越来越单调乏味了。”希恩轻蔑地咕哝了一声。

　　安吉洛双掌一合，“太过分了！做这种决定的蠢货该拉出去枪毙！”

　　希恩把腿伸直，在桌子上架起两只脚踝：“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疯狂的主意。我告诉你们，最高指挥官一定是疯了，他知道发动正面攻势是没有希望成功的。”

　　“诉诸蛮力在战略上是错误的。”路易补充道，他就在希恩的桌对面，“我们应当以智谋取胜……只有发展洛波特技术我们才有取胜的希望。”

　　时间将会证明他是正确的，可现在安吉洛·但丁却不买他的账。

　　“忘掉你那些机器吧！”他劝阻道，“如果让我们上阵杀敌，我们一定能把他们从天空中清除干净！”黛娜向战备室上层的阁楼走去，那是属于她个人的宿舍。刚才和玛丽以及诺娃会面的情形又在她的脑子里重演——不过这次她却由着自己的心思把见面的情形进行了改编。她说服自己，诺娃喋喋不休的一大通话显然是想把佐尔夺过去；至于玛丽，无疑她也想把那双贪婪的小手伸到他身上。自从她们俩和他见上面就这样——而这正是黛娜一直想要避免的。

　　她径直走到屋子的另一头，打开梳妆台上的折叠三页镜，抓紧时间尽可能全方位审视自己的外表。她收紧腰腹，拍拍肚皮，还摆了几个时髦的姿势。她对镜中的形象很满意，的确没什么可挑剔的了，看来诺娃是没有机会把佑尔从她身边抢走的，而且那种冷血美人又怎么能跟黛娜身上热情洋溢的魅力相提并论呢。

　　佐尔已经回到战备室。这时，安吉洛正和其他人高谈阔论，说他一旦得到机会对付外星敌人自己打算怎么做。他完全忽略了佐尔的到来，事实上他过去就经常这样不把佐尔的事放在心上。佐尔在屋子的另一头拉过椅子坐了下来，想找几本杂志打发时间，却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书本上，恰恰相反，他的精神似乎全都集中到了中士身上……

　　然而黛娜的召唤打破了他所受的魔咒。“佐尔，到这儿来！”她在自己的宿舍里喊了一声。他在全小队的哄笑声中离开战备室，爬上了通往阁楼的梯子。

　　当他进屋的时候，黛娜正站在梳妆台前自我陶醉，那三面各自独立的镜子照出的东西却吸引了他的目光。里面的黛娜，一个穿着红色衣服，另一个穿着绿包连裤装，还有一个却穿着雅致的老式礼服。然而，这个真实的黛娜身上穿的却是一套军服！

　　佐尔倒吸一口冷气向后退了两步，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拉到了全面回忆的边缘——就像漆黑的深渊前高耸的危崖。

　　“黛娜……镜子，”他惊讶地抓住了她，嘶哑地说，“那是……三位一体！”他不知道这个名词从何而来，而且也根本无法做出解释。这时她转过身，用谜惑的表情对着他。“刚才镜子里出现了你的三个完全不同的影子。”他急切地告诉了她。

　　她做了个鬼脸，“也许诺娃是对的，如果你已经开始出现幻觉，那倒是真的需要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了——”

　　“三位一体！”他打断了她的话，“它冲着我来了……”

　　那是一个充满了缠绕缥缈的液态和气态物质的大厅，大厅中央出现了一个物体——它体型庞大，外形原始野蛮，而且不带有丝毫的生命气息……接着又有三个类似的房间出现了，它们的体积要小一些，和人类的体型比例比较相称，在每个房间里，所有的生物都长着同样的面孔……

　　“三位一体……”他呻吟着，几乎失去了平衡，“它和三人小组的行动具有某种关联。”

　　黛娜表面上似乎对他的痛苦完全不感兴趣、但实际上她却非常激动，佐尔提到了她、鲍伊以及路易在堡垒中见到的克隆人三人小组。她决定不让佐尔知道这些，她同时还要向诺娃证明，自己能像泽盖斯特博士一样处理好他的失忆症状。从现在开始，佐尔就以得到精心呵护和治疗。

　　“可是，我一点都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她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它听起来虽然挺怪，”但似乎又很重要。我想得向最高指挥部通报这个情况——就算他们认为我们俩全部疯了。”她赶忙补充了一句。在福克基地，数十艘巨型战斗巡洋舰排列整齐，准备以起飞的姿态进入发射场。玛丽·克里斯托中尉已经穿上了和角斗士装束颇为类似的战术空军护甲，命令她的ＴＡＳＣ小队进入其中一艘战舰。随着飞行员们从她的身边跑过，玛丽把他们和记忆中的姓名一一作了核对。升降机载着他们降到发射场上，好几辆反重力悬浮运输车早就恭候在那里，要把他们送往最终的目的地。远处，还有不少兵员和机甲正从运输车向巡洋舰转移。

　　管制员的声音通过ＰＡ系统系向外传播，对全体人员下达最后的指令：“在九号入口进行Ａ－ＪＡＣ机甲末期装卸作业的人员请注意：运输车负责军官，Ａ－ＪＡＣ机甲就位后立即发出信号……我们将在十分钟后发动进攻，现在开始倒数……所有飞行员注意了……”

　　玛丽又把护甲上配备的计时器和管制员的时钟核对了一下，然后催促她的小队抓紧时闻，“快点，”她挥舞着手臂告诉大伙，“别停下！他们是不会等我们的！”

　　她靠在观测台的栏杆上朝运输车队瞥了一眼，恰好看到诺德福上校的反重力悬浮吉普从下面开过。他一抬头也看见了她，还挥了挥手。

　　“希望这批Ａ－ＪＡＣ机甲能够派得上用场！”他喊道。

　　玛丽向他作了个ＯＫ的手势，告诉他别为这些事担心。“我只希望不要因为过于匆忙造成损失——我还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飞船！”

　　“为我们能够剿灭更多的敌舰祈祷吧，中尉！”说着，他就驾车离去了。

　　玛丽从栏杆上直起身子，她转过身去，却发现希恩就站在身边，脸上挂着她再熟悉不过的嬉笑。

　　“你好，三等兵：”玛丽轻蔑地说。

　　“嗨，别那么生硬嘛。”希恩笑了。

　　她用后背对着他，“你来这儿干什么，希恩？看来今天不太忙，毕竟第十五小队没有参加这次行动啊。”

　　“嘿，别用这种口气说话，玛丽。”他有点生气了，“你让我痛苦极了，知道吗？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跟你道别，我很为你担心，我怕你看不出我的心思。”

　　玛丽回头瞧了他一眼，“别以为跟你在屋顶坐了一晚上就能让我们扯上什么关系，希恩，”她警告他，“就我对你的信任度只够把你撂到一边儿去。”

　　“飞船点火六分钟倒数，”塔台上的管制员向他们发布通告，“所有指挥员前往各自岗位报到……”

　　一时间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还是希恩打破了沉默，“小心点，好吗？”

　　玛丽严厉的目光终于软化下来，“我快要相信你是认真的……”

　　“我，我是认真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升降机上的玛丽朝他抛了个飞吻。佐尔独自一人站在基地的另一处，那双扫描着那片区域的天蓝色眼睛正发送着视觉和听觉信号……他自己对这一切却浑然不知。

　　在旗舰内部，三个洛波特统治者通过克隆人的双眼俯视着整座基地里的地球部队，他们布满褶皱的双手就放在史前文化罩上方，准备调遣舰只开始战斗。

　　“这支新组建的舰队由单艘舰艇组成，这是他们斗胆向我们进犯以来队伍最庞大的一次。”博卡兹指出，但他低沉的浯音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恐惧，不过也没有什么期望。

　　“他们派出的飞船越多，我们的胜利也越辉煌。”达哥说道。

　　“一旦舰队被歼，他们的意志就随之破灭。”赛赞补充说。然而，光晕球中浮现的影像突然中断了。“出了什么问题？”他问其他两个人。

　　博卡兹把他的手重新放置在史前文化罩上，但战斗巡洋舰即将发射的视频图像出现了杂波，最后彻底消散了。“有人在对克隆人进行干扰，”他解释说，“解除对他的控制……”黛娜向罗尔夫·爱默森汇报佐尔记忆恢复的最新情况，以期自己能够对他继续进行监管，然而，此时的这个外星人本人已经离开了军营。他突然被某种力量驱动，前往地球部队的发制场进行实地观察。他骑着反重力悬浮摩托一直开到了平原地带，挑选了一个靠近发射场而且便于观察现场所有活动的地点。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并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同样没有意识到安吉洛和黛娜也分别乘坐自己的反重力悬浮摩托跟着他来到了这里。

　　中士监视了一会儿，他在揣测佐尔下一步的行动，当他意识到这个外星人在呆呆地盯着战舰升空前的各项活功时，他终于决定进行干涉了。

　　“你最这儿到底想要干吗，佐尔？”他问道，这句话似乎快把佐尔从睡梦中唤醒了。“这里属于禁区，再说，你现在也应该待在营房里才对。”

　　“我只想更清楚地看看飞船升空的情形。”佐尔编了个理由，尽管他大脑的某一部分知道这并不是他真实的想法。

　　安吉洛迅速朝四周望了望，视野里一个人都没有。安吉洛打算给他点教圳，不让这个四处乱逛的外星人再一次逃避惩罚。但丁恶狠狠地向前近了一步，却听见黛铘的声音从后边传了过来。

　　“没关系，中士，我可以为他担保。”

　　安吉洛瞪着佐尔，态度略微缓和了一些。黛娜从下面走上来，加入到他们中间，等她停住脚步的时候，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她朝佐尔迅速扫了一眼，然后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中士。

　　“你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安吉洛？”她扬起下巴，向他问道。

　　但丁迎上她的目光说：“没什么，中尉。”

　　黛娜审慎地点点头，“是我许可佐尔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认为这对他记忆的恢复会有所帮助。”

　　“或许还有别的”安吉洛说。

　　佐尔看着他们俩，感到那股愤怒的情绪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伦纳德最高指挥官和他的参谋在地下掩体指挥中心观看舰队点火升空。黑漆漆的装甲战斗巡洋舰如同《圣经》中的海兽开始运动，它们从平坦的基地升起，就像一群露出海面的鲸鱼。

　　“瞧它们！”伦纳德感叹道，他的眼睛几乎都要贴到显示屏上了，“我们怎么可能吃败仗呢？”地球攻击部队和洛波特统治者舰队的相对位置示意图在旗舰指挥中心的卵形显示屏上显示出来。

　　“啊，他们来了，”博卡兹说道，“就像他们的谚语中所说的——飞蛾扑火。”

　　“在他们当中就没有人看出这是个愚蠢的举动吗？”达哥文构思着措辞。

　　“我去召集防御部队。”赛赞说。

　　然而博卡兹却叫他不要为此事费心，“用不着其他的飞船出马，一艘战舰就够了。”






第十七章

[image: 02]




　　在黛娜·斯特林对埋葬ＳＤＦ－１号的土丘进行探险之后，（地球上的）人类已经观察到了奥普特拉星球生命模式的三种独立形态，但他们仍然没有辩认出自己所看到东西：林明美曾经见过凯龙吞食生命之花的枯叶，希恩·菲利普斯甚至亲自采摘过那棵树上的果实，黛娜·斯特林也见到了这种植物盛开鲜花的情形。

　　真正的宝藏原来始终都埋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而所有以史前文化为中心的阴谋根源——就是生命之花本身！……现在只剩下了一种生命形态了，然而人类也许只有眼睁睁地等待因维德人来探询。只要想到这里，人们就会脱口而出：因维德人就是最后的终结者。

　　                              ——玛丽亚·巴特雷，《生命之花：超越史前文化之旅》





　　伦纳德指挥官的进攻计划异常简洁明了（“头脑简单”，罗尔夫·爱默森将会做出这样的评价）：用超过五十艘战斗巡洋舰组成的地球进攻舰队正面打击敌人的六艘铲形外星堡垒，同时派出新式的Ａ—ＪＡＣ机甲迷惑敌人，然后单纯依靠更为强大的火力把它们压制住。诺多夫上校负责指导第一波攻击，克拉克上将和沙拉姆上将则带领后续部队继续扩大战果。

　　整个计划安排毫见战术可言，没有侧翼配合或是牵制性行动，也没有考虑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的挫败。

　　伦纳德对挂上“先发制人”的标签十分乐观（但也相当不切实际），安吉洛·但丁对佐尔负有敌方间谍身份的怀疑根本无需纳入这次计划的考虑范围之内；甚至不用借助克隆人的眼睛，洛波特统治者都能看到朝他们打来的是怎样的一支部队，因此他们事无巨细地作好了十二分的准备。在距离外星堡垒①一百英里的地方，诺多夫下达了开火的命令。毁灭的光束洪流从巡洋舰的激光炮口宣泄而出，它们像许许多多散发着能量的小型金色太阳般朝目标飞去。然而，敌人的防御护盾完全吸收了这些能量，并显示出可以承载更多打击的能力。至于带着长角和圆锥物体的堡垒，它们不但毫发无伤，甚至没有被擦破一点外皮。

　　【①它们仍在赤道上方约四万七千英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保持相同的位置。】

　　尽管诺多夫对第一波攻击取得的成效心知肚明，他还是命令自己的部队保持航向继续射击，哪怕这意着让自己的战舰进入敌舰的近距离射程。诺多夫和伦纳德指挥官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也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技术军官。他对南十字军中大多数智者的反对和警告不屑一顾。尽管第十五小队深入外星人旗舰的侦察行动现在也被纳入洛波特统治者默许的战略构想范围进行重新评价，他仍然拒绝接受敌人的堡垒无法攻破这一事实。

　　在不足二十五英里的距离内，参与第一波攻击的战斗巡洋舰开始了第二次齐射，但这一次，毁灭的光束没有被敌舰吸收：它们混杂在敌人堡垒积蓄的无法估算的能量当中，并且一同反射出来。蓝白色的光束像触须一样从打头的堡垒内部延展出来，和一艘战斗巡洋舰展开了搏斗，粗野地刺穿了装甲船壳上的薄弱点。飞船上的士兵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这道力量击中，他们不是在席卷飞船的上千个火焰风暴中被烧成灰烬，就是在撕裂洞穿的船体中被泄漏的空气旋转着抛入了死亡的真空。在诺多夫所在飞船上的Ａ—ＪＡＣ机甲发射舱内，玛丽·克里斯托听见了００７号飞船残余的船员惨死在太空的噩耗。她已经完成了直升机起飞前的检查，但现在，她离开自己的位置，跑向了右舷的一座炮塔。她夸张地把炮位上的射手一脚踢开，要亲自对付敌人。她有几个好朋友就在那艘被炸得粉碎的飞船上面，她绝不允许杀人凶手逃脱惩罚。

　　坐在炮塔座上的玛丽迅速摘下头盔，扣上嵌着武器传感器的瞄准帽。随着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在头盔的虚拟座舱内闪现，她立刻明白了第一波攻击没能打伤敌人旗舰的原因：诺多夫和其他指挥官全然没有看过情报分析中提到的堡垒薄弱环节，朝这些弱点中的任何一个集中火力射击就能够巧妙地破坏护盾的能量吸收机能，并且让脉冲波刺穿它的船壳。

　　玛丽和这些大家伙有过近距离接触，因此她对飞船的表面细节也记忆犹新。事实上，在最近一次住院期间（当然，看健美杂志的时间除外），除了一再回忆堡垒的“地形”之外，她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进入射程了，她觉得就像坐在自己的摇石战斗机里，她可以准确无误地把炮火射中她想攻击的任何地方。

　　“啊哈！找到你了！”当那一处软肋出现在火炮的矩形瞄准镜中的时候，她大声喊了出来。玛丽双手用力，像扣动扳机一样把手闸拉到了底，朝敌人的旗舰倾泄了整整十秒钟的等离子火焰，在击中敌人之前她就预见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在旗舰的指挥中心，三个洛波特统治者对一艘堡垒的屏障系统遭到破坏的消息几乎无动于衷。通过吸收地球的战斗巡洋舰发射的能量束，他们就可以在不动用自己的等离子储备的情况下，将武器系统的能量分流到堡垒的防御护盾和自我修复系统中去。

　　还不等玛丽在屏障系统打出的破洞继续扩大到足以撕裂船体，一个新的金属块就滑到了那片区域，封住了破口。

　　达哥建议说，他们根本用不着向地球人开火，最好是让地球人先碰个头破血流乱成一团，用徒劳的举动挫败他们的士气。

　　但博卡兹却想看到实实在在的战果。

　　堡垒回击了，它又击毁了两艘战斗巡洋舰。黛娜和佐尔把反重力悬浮摩托留在基地，徒步走过一片草地来到高处俯瞰着纪念城。黛铘已经让但丁回去替地代管整个小队，她没有理会他的提醒，因为陆军战术装甲部队井没有直接介入战斗，他们只不过处于战备状态；不过他也没有指望她会放弃她那个宝贝计划返回营房。中士之所以没有大费周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向斯特林的上级汇报），惟一原因就是他觉得少了这个外星人在附近碍事反倒更好——他宁愿让佐尔和黛娜一同离去。

　　黛娜被佐尔不久前提到的“三位一体”所鼓舞，这会儿她想采用一种带高风险的手段对他进行治疗。他们边走边谈，她非常想把自己的过去一股脑儿地告诉他，那一定会帮助他更好地恢复记忆。当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她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在发生激烈的冲突：从一方面说，佐尔的回忆可能是解开洛波特统治者的秘密的钥匙以及为地球提供有效的防御资料的关键，也许正如爱默森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成地球和敌人达成某种协议；但在另一方面，黛娜倒更喜欢这个没有过去的佐尔陪在她身边，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为这个空空的脑袋填入新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培养和哺一个新人。与此同时，她对佐尔的感情也日渐加深，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了。

　　他们来到了平坦的绿地，毫无生气的峭壁和页岩有三面已经向下塌陷，剩下那面正对着数千英尺下方的那座城市。此情此景，黛娜惟有做到尽量不去回忆乔治·沙利文和她在这里度过的短暂时光。

　　尽管并非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但是天很蓝，空气也一反常态地暖和，尤其是处在这样的高度。

　　佐尔一定也想起了什么，因为他说自己难以相信竟然有一场大战正在进行。

　　“这里是多么平和宁静啊，”他们一边走着，她告诉他，“每当来到这里，我总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还有远方的亲朋好友。”

　　还不如直接告诉他自己的母亲是在哪儿长大的呢，她默默地思考。毫无疑问，这要比爱默森农场的故事以及她和鲍伊充满田园气息的童年更能引起他的兴趣——直到她上了军校，随着爱默森得到将军的任命，他们也从新丹佛城迁到了纪念城。

　　但佐尔并没有询问那个地方的细节；恰恰相反，他笑着说：“亲朋好友当中包括你的男朋友？”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多少有些怪异，过了一会儿，她才断定他是拿她开玩笑。她故意卖了点关子，“不，还算不上有男朋友……”

　　他们俯视着整座城市，佐尔在茂盛的草地上坐了下来，他被眼前的景像啦深深吸引住了，“我希望能够回忆起自己的故乡。”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渴望，“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家，”

　　“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她说，“你该想着如何建设一个新的家园……”

　　佐尔揪下一根长条形的草，心不在焉地把它的一头叼在嘴里。“不，”他告诉她，“没那么简单。没有过去也就没有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可每一天你都能想起一点一过去的事情。”她显得很热情。

　　“是的，”他犹豫着承认了，“我的确想起了和三位一体以及缪西卡有关的几件事情……可我大多回的是死亡和毁灭这样可怕的镜头；我知道敌人发动进攻的时候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有种感觉，巨人们在那里保护着我①……但后来，我所能回忆起的就是流血和毁灭。”佐尔用掌根按住他的太阳穴，“我想知道那次进攻是在哪儿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可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①详情请参见《太空堡垒》第一部《麦克罗斯传奇·序章》。】

　　“别逼自己，佐尔，”

　　“还有那些奇怪的土丘，在我昏倒以前诺娃让我看了它一眼……”

　　“土丘？”黛娜突然说，“这个你可没告诉我！”

　　“那是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当时我还在ＧＭＰ总部。”

　　突然、黛娜闪过了一个念头：土丘，当然了！佐尔曾经到过那里，但鲍伊这个人并没有唤起他的回忆①，尽管没有充分的理由断定那儿个土丘能对他起到多大作用，但它还是值得一试。

　　【①佐尔曾在土丘附近抓住过鲍伊。】

　　黛娜站了起来，她拉着佐尔的手开始奔跑。附近有一个奇怪的动物从茂盛的草丛探出头来。从远处看，它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只毛发杂乱的小狗。不过凑近瞧，它们之间倒是有不少的差别：在牧羊犬般的额头后边多了两只凸起的角，而且它的脚就像柔软的松饼，至于那双眼睛根本就和地球的生物毫无相同之处。

　　这个小动物摆了个姿势，那是不信任的表示。它认出了它过去的女性朋友，但另一个人却吸引了小家伙的注意力：那正是把它从家乡带走的人。

　　这个小家伙差点儿就朝那人跑去，出于本能，它想要让他带自己回家。然而，它只是在远处小心翼翼地跟着这两个人。诺多夫改变了他的看法。

　　“三分之一的战斗舰只和接近一半的运输船都被击毁了，”他向战情室汇报，“他们把我们的舰队撕成了碎片！长官，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保持战斗阵型。我建议立即撤退。”

　　“胡说八道，”伦纳德冲着远程麦克风说道，“你为什么不把Ａ—ＪＡＣ机甲投入战斗和敌人对抗，上校？”

　　“我们奋力拼杀才活到了州在，”诺多夫顶了回去，“长官，”他用更强硬的语气继续说道，“敌人很有规律地把我们那些最大型的战斗巡洋舰挨个消灭，我并不认为直升机可以——”

　　“上校，这件事该由我来决定。执行你的命令，派出Ａ—ＪＡＣ机甲！”黛娜觉得鲍伊应该到场，于是在前往那里——她和佐尔第一次四目相对的地方之前，她和外星人回到了第十五小队的营房，把鲍伊从战备室里揪了出来，而鲍伊本人也曾在那儿被敌人俘虏——ＳＤＦ－１号的埋骨之地。

　　这一次，安吉洛·但丁也设有表示抗议，这三个人的同时离去使他感到十分高兴，他们全都是小队的累赘。这会儿，中士开始自言自语，盘算着是否该给希恩还有其他几个小队成员也卜卜卦。可当他在心里排列好不合格者名单后才发现，除了一个人，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所有成员通通都过关了——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此时此刻，治疗专家、她的助手以及他们的病人启动了反重力悬浮摩托，沿着山脊的顶部穿过纪念城，来到了曾经和它毗邻的姐妹城市——麦克罗斯城。现在，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已经没有了，但它的残迹还遗留在那里，反重力悬浮摩托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攀上了周围的荒郊野岭和发生过崩塌的区域——在这里，自然和人为的痕迹并存。

　　尽管这个地方既没人巡逻也没人监督，但从理论上说，麦克罗斯城仍然属于禁区，无论对普通市民还是南十字军的士兵都是如此。众所周知，ＳＤＦ－１号，ＳＤＦ－２号和凯龙及其伴侣阿卓妮娅指挥的天顶星战舰在此进行了最后决战，使这片土地具有了强烈的放射性。这个地方目前是否还属于最高机密范畴，这个问题只有詹德博士或是极少数科学家——这些人曾经在太空堡垒上服过役，但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加入朗、亨特和爱德华前往泰洛星的远征队——能够回答。无论如何，最高指挥部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此处闲逛：虽然大多数可以利用的机械和洛波特技术的精华都已从飞船上抢救起来了，但朗曾经下达过严格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弄乱这个地方。从此以后，这些士兵就处于双重威慑的保护之下。

　　湖水早已干涸，现在湖床上已经生长着大量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东非恩格龙格鲁火山口①特殊的生态环境。这片区域的中心是三个平顶的土丘，四周十分陡峭，底部圆周要比顶部的宽阔，土丘上覆盖的各种植物把它们包裹得严严实实，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①在坦谁尼亚境内。】

　　黛娜一行三人隔着一段距离在土丘前停了下来。她转过身瞥了佐尔一眼，想看看他身上是否显示出了对此感到熟悉的征兆，或是能够回忆起什么，但她却感到佐尔流露出一种迷惘甚至受到惊吓的神色。

　　“好啦，还记得你一再梦见的‘军事基地’吗——就是受到攻击的那个？”黛娜开了个话题，“在我看来很可能就是它。鲍伊和我曾在这儿见到你，佐尔——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和你以及你手下的生化机器人打了一仗！”黛娜的目光中带有几分歉意。“以前我不想把这个告诉你，因为诺娃坚待认为我不应该在你脑子里植入过去的记忆……但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其实你在这里抓住了鲍伊，佐尔。你真的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吗？”

　　佐尔看了看鲍伊，并在他身上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却没有什么效果。佐尔抿紧嘴唇摇了摇头。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可怕的战斗，”鲍伊补充道，“敌对的双方是地球军队和天顶星人的残余部队——那是一支被你们的主子派到这里的军队，他们认定某种东西落到了我们手里并且要把它夺回来——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我们拥有它。”鲍伊指了指那三个土丘。“在其中一个土丘下面埋着一艘可能是从你的故乡——一颗被叫做泰洛的星球送往地球的飞船，是由一个叫做佐尔的人干的。”

　　佐尔一言不发地听着，就像一只能听懂人语的野兽：他知道这些话的涵义，但却没有丝毫的感觉。

　　“我父亲的姐姐，我的姑妈，就死在这里，”鲍伊轻声说道，他的声音在发颤，“她叫克劳蒂娅·格兰特。”

　　“我对此感到遗憾，”佐尔回答，“可你们认为洛波特统治者不顾一切地想要夺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问他们。

　　黛娜说话了，她先耸了耸肩，简要地介绍了她所知道的有限情况，“某种类似发生器的东西。它和史前文化有关——那是一种可以驱动机甲并且让变形战斗机改变形态的能量。”

　　“是结构变形，”佐尔说，有些话几乎都滑到了嘴边。他茫然地咬住了下嘴唇，“史前文化……”他小心地说，“我不知道……它看起来的确很熟悉，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既然都到了这儿，我们就四处转转吧。”黛娜提议，“也许我们会找到什么东西帮助你恢复记忆。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她想了想又添上一句。

　　“当然愿意。”佐尔向她重新做了保证，在反重力悬浮摩托的座椅上挺直了身子。“我去探探左边这个土丘。”

　　“那我就去右边那个。”鲍伊急切地说。

　　黛娜笑了笑，加大摩托车的油门，“好。我们开始行动！”

　　佐尔和鲍伊驾车离去了，她则朝中间这个土丘驶来，它的顶部较另外两个更大一些。和那两个一样，这个土丘带着相同的魔力气息和挥之不去的阴冷，斜坡的缝隙中也生长着一样茂盛的灌木丛、矮树丛和草丛。

　　传粉兽在远处望见了她，便朝着同一个土丘跑去。她没有找到通往土丘内部的道路，便打算加大油门从斜坡底部冲到土丘顶上看一看。但在此之前，她决定再绕着它转上一两圈看看能发现什么。就在一个圈子即将兜完的时候，她看见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像是一个洞穴的入口，很大，很黑，而且布满了毒牙般的钟乳石沉积物。她召唤鲍伊和佐尔过来和她会合，片刻之后他们就来到了她的身边。

　　他们下了反重力悬浮摩托，一边开路，一边钻进了洞口。他们攀过岩石，分开带刺的植物，从土丘底部的倾斜地带往前进，鲍伊勇敢地迈进山洞，在原地站立了一会儿，等待自己的眼睛适应这里的黑暗。

　　“看来这里四通八达。”他告诉佐尔和黛娜。

　　他们跟了进去，甚至连佐尔也有几分疑惧。“大家小心点，”他告诉黛娜，“我们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我什么时候不小心过？”她笑着跳过入口处的一块大石头钻了进来，从鲍伊的身边走过去。

　　土丘开口的一侧并不是完全天然的景观，它显然是被人挖掘出来的。黛娜不禁开始猜测十五年前是否有盗贼光顾过这里。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黑暗向前移动，竖起耳朵倾听远处传来的声音。

　　“这里简直像个坟基——就差几个木乃伊了。”鲍伊说道。

　　“闭嘴，”黛娜告诉他，“我已经被吓得够呛了。”

　　他们越走越深，事情的真相立刻就昭示在他们面前：尽管洞穴的顶部（大约有二十码高）和洞壁上的确依附着不少有机物质，但这个洞穴显然不是天然形成的——事实上他们正位于一条巨大的走廊当中。暴露在外表的面板和电路，锈迹斑斑的结构部件和舱壁都证实了这一点。

　　但黛娜很快就发现，走廊里还有其他生物存在。

　　一群蝙蝠出其不意地从暗处向他们飞来，黛娜尖叫着跳了起来，紧紧地扑到佐尔的臂弯里，但她立刻就为自己暴露出来的软弱感到后悔。

　　她的手指触到了他的嘴唇，她感觉到他在笑，她越发愤怒了。

　　佐尔笑了笑，坚持继续向前行走。

　　他们沿着一条弧度不是很大的拱形走廊前行，几个人又走了十五分钟。这时，在他们前方出现了亮光——就像一道悬在半空的单片集成电路发出的条状光线，然而那却是走廊侧壁上一条狭窄的入口，土丘深处的光线就是通过这道狭小的入口投射出来的。

　　佐尔主动提出到前方探路，就像他真的接近了某种能够让他回想起自己的本体和过去的证据一般。从他对各条走廊的感觉上看，似乎他熟悉这个地方。尽管此处和他脑子绘出的蓝图不尽相同，但却依然熟谙。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认识这个地方，如同一个人熟悉自己的家一样。

　　开口大得足以容纳一个人侧身进入，但他必须把肩膀紧紧靠在墙壁上。这一定是条通风井或是某种不对行人开放的通道。

　　黛娜和鲍伊紧紧地跟在后头。“你看得见前面吗？”黛娜问佐尔，“我们快到出口了吗？”

　　“再往前走一段……”他告诉她。

　　突然，他们越过这段裂口进入了一间巨大的舱室。在他们下方是一个挖掘形成的大坑，大约在十年或是更早的时候，土丘的顶部就已经塌陷，粗糙的石阶被切割成沙尘和碎块，散布得到处都是。一束束阳光从上端的裂口照射下来，投在飞船外壳表层以及缠绕着藤藤蔓和花骨朵儿的树丛上。

　　那个大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坑底容纳着一种黏稠的有机液体，“锅”底还不停地冒着气泡。奇怪的是，液体中却整齐地生长着某种来自地球之外的绿色植物，脆弱的蓓蕾正在绽放，他们看见这些花朵呈三瓣形。

　　在他们上方，亮光、迷雾以及这些植物所释放出的生物能构成了一个类似能量线圈的聚合物。

　　“这个地方真让人不可思议，”黛娜说，“它们随着能量在脉动着……这些植物……它们到底是什么？”

　　“就像一间温室。”鲍伊猜测道。

　　三个人费力地沿着粗糙的石级走了下来，来到盛满溶液的大“锅”边缘。那些植物摇曳着，仿佛被一种只有它们自己才能感触到的风吹动。而且它们似乎在相互交谈，然后合奏出一支乐曲，把这几个凡人包容其中。

　　受到内心的驱使，黛娜把手伸向其中一朵鲜花，眼看就要触摸到花瓣上天鹅绒般柔软的表面……

　　“不，别碰它！”佐尔喊道。

　　但已经太迟了。那朵花似乎在半道上就迎了过去，朝黛娜的手依附而来。她并没有感觉到疼痛，但佐尔的叫喊使她感到震惊，于是她迅逮把手缩了回来。

　　鲍伊被吓了一跳，“这种植物能对你产生感知，黛娜！你看见它在朝你移动吗？”

　　佐尔被这种情形惊呆了，他站在那里，被一束束的亮光催眠，有些东西又在他的记忆边缘显现出来。

　　“是三位一体！……”他突然说道，“瞧那些花——每三朵就形成一组！——三个人的行动完全保持一致！我又一次看到了梦中见到的东西。”

　　黛娜试着要从他饱受痛苦的记忆中诱导出更多的东西。“那么它们之间又存在什么关联呢？”

　　“你认为这些植物就是洛波特统治者想要得到的东西吗？”鲍伊问道。

　　佐尔摇了摇头，蜷紧地闭上了眼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些花和它们原来的形态并不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生物变种，它们需要从某个源头吸收不可思议的能量。它们一定是新的生命形式，和我们见过的那些完全不同。”

　　黛娜转过身又瞧了瞧那口“锅”，她看着不住翻腾的植物，倾听美丽妖娆的歌声……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地方……”她小心翼地说道：

　　佐尔也表示赞同，“我也小喜欢，”他告诉她，“我感到这个洞穴充满了由植物所散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这些植物好像在呼唤……想要和远处的什么东西取得联系。我的过去就埋藏在这里，可是我又如何能指望别人相信这一切？”

　　“我们可以把最高指挥官带到这儿来，限他亲眼看看——这样他就会相信你了！”

　　“哦，太棒了！”鲍伊喊道，“你能想到他会说什么吗——‘你以为我会相信这些关于花和能量散发这类胡言乱语吗？’……他一定会这样说的！他会以为我们都疯J了，黛娜。”

　　黛娜深深吸了一口气，拉住了佐尔的手。爱默森将军和罗谢尔上校一言不发地坐在战情室里。无论是人员还是机甲，这次攻击都被证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几十艘战斗巡洋舰被击毁，此外迁还有难以计数的Ａ－ＪＡＣ机甲，最高指挥官曾在它们身上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和希望。

　　诺娃·萨特瑞正和他们两人在一起，她主动跑去倒些咖啡，就在她带着两个热气腾腾的杯子回来的时候，地面基地的通讯系统向他们报告收到了斯特林中尉发来的信号。爱默森叫技术员把信号接到指挥台，黛娜的脸很快就出现在显示屏上。

　　“首先，长官……我完全明白自己违背了命令。”

　　“那么，还有什么新的情况？”站在将军的背后的诺娃问道。

　　黛娜接过话头回答说：“对不起，诺娃，不过刚才我带着佐尔去了一趟ＳＤＦ－１号的遗址。将军，请您不要因此生我们的气。”

　　爱默森只是哼了一声，他已经没有力气生气了。不过，他自己却有一条有趣的消息——也许那是整场战斗中惟一的好消息。

　　“中尉，”他说话了，“我刚从玛丽·克里斯托那里收到一条信息。她正在和敌人短兵相接，她亲眼看到的情况似乎证实了你提出的关于外星人三位一体的行为模式理论。”

　　“我可不敢居功，长官。那是佐尔想到的。玛丽她还好吗？”

　　“我们的损失非常惨重，简直是一场灾难……不过我已经收到克里斯托中尉安全返回的报告。她和第一波攻击舰队已经彻底与敌人脱离了接触，现在正撤往月球的阴暗面。然而，遗憾的是，这次进攻吃了败仗。”在ＵＥＧ总部的另一处，伦纳德正在接收最新的战况。

　　“最高指挥官，”从显示屏前走来一名技术员向他报告，“第一波攻击舰群陷入了混乱。”

　　“既如此，还得出动更多的后备兵力。”伦纳德咆哮着。

　　“长官……”

　　“动员第二波攻击部队，命令他们和第一波舰群当中还能够运作的残余舰只会合，准备向敌人发动联合进攻。”

　　技术员满脸弧疑，一双眼睛睁得老大，“再发动一次正面进攻吗，最高指挥官？”

　　伦纳德抬起肥厚的手掌摸了摸溜光锃亮的脑门，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这一次，我们要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第三部 最终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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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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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洛波特战争中，许多女性就时常处在战斗的第一线，她们勇敢而又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尽管她们中有许多人在敌人的进攻下壮烈牺牲，但军方始终坚持把她们划定为所谓的“非战斗人员”，并设置了种种限制。

　　到了第二次洛波特战争，随着地球上资源的衰竭和第一次洛波特战争造成的人口锐减，纯粹的必要性和理性终于战胜了延续已久的、将那些有能力又志愿上前线的女性排除在外的性别歧视。

　　然而，来自洛被特统治者的冲击很快就把地球击倒在（拳击台的）围栏上。面临外星人的第二次入侵，如果南十字军失去它一半的战斗力又会造成怎样的结局呢？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十分有意义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事件并没有发生。

　　                               ——贝蒂·哥利尔，《后女权运动与洛波特战争》





　　就像昨天正视敌人的枪口一样，玛丽·克里斯托中尉故意面对着摄像机。

　　她强打精神赶跑了骨子里的疲倦、战斗的伤痛以及对背水一战的糟糕局势的失望，但是即使依靠月球上微弱的重力，也丝毫没能起到缓解的作用。她坚持要清晰准确地完成这份报告，不辜负他们对战术装甲太空部队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和ＴＡＳＣ部队引以自豪的黑狮小队队长的期望……

　　也许在这之后，她可以瘫下来睡上几分钟。她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过睡眠。

　　全体出动摧毁洛波特统治者入侵舰队的战略以惨败收场，现在梦已经醒了，玛丽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越发沉重。整个指挥链条已经同地球派出的打击部队本身一样，被打得千疮百孔。

　　伯克上将已经阵亡——在蓝色生化机器人将进攻部队的旗舰切成碎片的时候，他被爆炸的冲击力压成了鲜血淋漓的肉酱。他的副手雷斯将军正躺在床上，全身皮肤的百分之九十被严重烧伤，目前还在生死线上挣扎徘徊。

　　高级军官当中还有一名肩膀上挂着一颗将星的参谋在发号施令，但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战斗经验。有传闻说，迫于压力，他让其他人在幕后对他进行遥控。在生化机器人部队的进攻下难以置信地突围成功，以及摧毁飞船机库甲板的大爆炸，这些功绩使得玛丽成为飞行大队实际意义上的指挥官。

　　她继续向地球南十字军司令部汇报行动结束后的情况。

　　“以下是我们残余的飞船数量：战斗巡洋舰一艘，护航驱逐二艘，后卫补给舰一艘，这些舰只都严重受损。”她一面说，一面睁大了眼睛望着光学镜头的深处。“此外还有二十三架变形战斗机、十二架Ａ－ＪＡＣ机甲，以及多种小型侦察机和监控舰只。根据最新的统计汇总，我们还有一千一百一十六人幸存，其中八百五十七人可以参加战斗。”

　　我们的兵员已经不足九百人了！天哪！她把咯到脖子的战斗护甲衣领密封环拽了拽。她已记不起上一次脱下这身合金铠甲真正休息那阵子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在地球上吧，但那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敌人母舰和攻击艇、生化机器人等战斗机甲已经完成了部署，攻击部队不可能重返地球。由于我们与自由号太空站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因此，我们只能被迫藏身于月球的ＡＬＵＣＥ基地。我们正马不停蹄地努力修筑工事来防范敌人的进攻，主修理设施和生命维持系统也正在施工，平民已处于军方的严密监控之下。”

　　听起来真是干脆，而且那么的易如反掌，她想道，然后又把目光集中在记事卡片上。尽管和灾难只有一纸之隔，但从表面上看，局势似乎还都处于控制之中。尽管剩下的这群男男女女都已疲惫不堪，战斗机甲也是伤痕累累，但他们似乎还是一群能征善战的勇士。似乎这次的攻击并不是最愚蠢的举动、最糟糕的烂摊子和她所见过最可怕的屠杀。

　　随着僵硬的上唇读出的报告被录制下来，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骗子，但上头就是要求她这么做。她甚至怀疑地球上南十字军司令部的头头是否能够区分出二者的不同——如果那个夸夸其谈、性格暴躁的白痴——伦纳德最高指挥官还能略微看清自己亲手造成了多么悲惨的痛苦和伤亡的话。

　　她猛地刹住这个方向的思路，意识到现在就算为自己的长官感到痛心疾首也于事无补。

　　“从其他打击部队调来的医护人员和自愿者正在ＡＬＵＣＥ基地医疗中心照料伤员。但这里的医疗没施非常简陋，我已经得到命令，请求允许我们实施一项特殊行动，把伤势最严重的兵员送回地球。”

　　她应该再说些什么？只要是人都会涌起一股冲动，把自己所看到的人间地狱告诉那些肥头大耳、成天坐在转椅上的该死的家伙们。她渴望地球联合政府委员会以渎职罪法办伦纳德和他那帮参谋，但在此之前，她还希望看见真正有能力的人，比方说爱默森将军这样的人率先向他们发难。她在心里强压住种想法，告诉自己那根本没有用，如果情势需要，她只能把作为民用设施的ＡＬＵＣＥ——高级月球化学工程站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召集起ＶＴ战斗机和其他各类机甲突出重围。

　　算了吧，开枪和敬礼，那才是士兵的职责。也许会发生奇迹，自称洛波特统治者的神秘外星人可能会暂时放过ＡＬＵＣＥ和这支攻击部队。如果人类能得到几天喘息之机再重开战事，就会极大地改善这里的局势。不过玛丽对此并不抱以希望。

　　“以上就是当前的局势汇报，玛丽·克里斯托中尉向指挥官报告，完毕。”她干净利落地敬了个礼，她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讥讽地笑了笑。

　　摄像师说：“我们会把它进行转录，然后立刻把信号送走，长官。”她取走了录制有玛丽所作的军情汇报的卡带。

　　洛波特统治者在干扰人类被迫采用的频率跳转通讯策略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进展，为防止敌人的干扰，这份报告将提升到以毫秒为单位的信息振频来传递，成功发送的希望还是较大的。

　　可他们收到汇报以后会怎样呢？玛丽想道。也许我们可以悄悄将一船的伤员送回去，但对剩下的人来说，回家的路就已经断绝了。在南十字军司令部，伦纳德最高指挥官正在研究那份卡带。

　　除了快结束时略微翘了翘嘴角，这个满面烟尘目光空洞的年轻女中尉一直都是毫无表情地列举着这次惨败的各项事实和数据。

　　“嗯。”罗谢尔上校关掉卡带播放器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是在八个小时以前从ＡＬＵＣＥ收到这份传送信号的，长官。”罗谢尔告诉他，“到目前为止，再没有其他信号穿过敌人的频带阻塞传到这里，看来他们已经破解了我们的频率跳转技术。解码人员正在想办法接收新的信号，但在目前，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从获胜的攻击部队收到的唯一信息。”

　　伦纳德缓缓点了点头，看着巨大的灰色屏幕。然后，他猛地转过身，坐在罗尔夫·爱默森少将对面的椅子上，他们之间只隔了一张会议桌。

　　“那么，爱默森！你有什么高见？”伦纳德挥起失去血色、肌肉松弛而且布满斑点的拳头——它足有水壶那么大——朝锃亮的橡木桌子猛力拍击瓶，“不管怎么说，看来我们这次小小的攻击行动还没有一败涂地，嗯？”

　　屋子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众所周知，爱默森一开始就反对这项疯狂的打击计划，但没有人喜欢夹在最高指挥官和他的国防部参谋长中间。玛丽·克里斯托报送伤亡情况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见爱默森的脸色变得越来越严峻。

　　此刻，爱默森正看着会议桌后头的伦纳德，不止一个参谋军官想下注赌一赌这两个人之间的搏斗谁将获胜。伦纳德的块头虽然大，但他身上尽是没有用处的赘肉，以至于他的肌肉到底用多少倒成了一个问题；而他的对手爱默森却是一个严厉、直率的人，他体重居中，有着一副拳击手的体格，而且他手下的男女参谋中很少有人能在韧性训练或是长途拉练中跟得上他。

　　没有一败涂地？爱默森问自己，天哪，这个人眼中的“失败”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他是一个恪守誓言的人。在上一代人中间，许多军官背弃了他们的誓言，为贪婪的政客服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在现已灭亡的美国显赫一时——进而导致了全球内战的爆发。所有宣誓加入南十字军的男人和女人都知道这些往事，他们也十分清楚，严格遵守誓言是他们的义务。

　　爱默森垂下目光看着自己的手指，他的手里握着一支古老的钢笔，那是他的监护对象，二等兵鲍伊·格兰特送给他的礼物。他对鲍伊的关切也比他手下成百上千的其他南十字军成员多不了多少。他对人类和地球的生存的担忧更甚于对某个人性命的关注——甚至他自己。

　　爱默森耐着他全身的性子，以素来闻名的坚定态度说道：“伦纳德指挥官，ＡＬＵＣＥ基地只是个由平民驻守的科研前哨，而且它是以我们经历过的洛波特战争的标准建造的，那不过是个纸糊的玩意儿！因此，我认为你并没有仔细考虑过把ＡＬＵＣＥ强化为一个军事基地的可行性。”

　　这已经是爱默森允许自己在不忤逆上级的前提下说出的最苛刻的话了。指挥简报室内静得出奇，甚至连胃部蠕动发出的声音都听得见。自始至终，伦纳德的目光都锁死在爱默森身上。

　　最高指挥官却故意说：“是的，这是我的计划。而且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看起来他要一意孤行把它推行到底，“嗯，正如我所看到的，在月球建立一个军事打击前哨站可以让我们同时从两面夹击这帮外星杂种！”

　　一名叫做鲁道尔夫的Ｇ３机构的中校扶了一下眼镜，急切地说：“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地球轨道的侧翼位置包围敌人的六艘母舰！”

　　伦纳德露出得意的神色，“是的，一点没错。”

　　爱默森深吸了一口气，把他的椅子朝橡木桌子后边推离了一些，仿佛他正面临着一个班的火力攻击。可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四下里又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射在他身上。多数人都认为地球上再没有一个人比罗尔夫·爱默森更值得信任、更信守自已的诺言。

　　没有人会去依赖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徒。

　　现在显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要知道ＡＬＵＣＥ是一片用于和平目的、未经强化处理的加压棚屋，伦纳德指挥官。我不认为打击部队的幸存者能够把它变成一座军事基地。在我看来，那只会激怒敌人，引起他们的进攻，你会使很多人因此丧生。”

　　许多人同时吸了一口冷气，鲁道尔夫甚至怀疑气压是否突然降低了许多。暴怒的伦纳德涨得满脸通红，“他们已经打残了我们的第一波攻击，所以激怒他们根本就算不上问题。该死的，你听好了！这是在打仗，不是星际外交实习！”

　　“可是我们还不曾尝试过和他们进行谈判，”爱默森说道，他感到有几分绝望。在他们试图和洛波特统治者接触并了解对方意欲何为之前，一个名叫科莫多的过于冲动的导弹部队指挥官就向敌人开了火，从此以后，战争就揭开了序幕。

　　“我不允许这种忤逆上级的行为！”伦纳德咆哮着。他对剩下的参谋接着说道，“动员第二波攻击部队，让他们做好准备，替换我们在ＡＬＵＣＥ月球基地上的士兵！”在机密会议室的外面，有一个身穿南十字军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ＡＴＡＣ部队）军服的人影在悄悄移动。

　　住尔对带着他来到这里的半感知驱动力还不太了解。那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他到底是谁，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他，对他来说完全是神秘的，就像在浓雾中行走一样，但他知道前面的某个地方就有一间屋子，那是地球军事秘密的策源地。他必须到那里去，他必须听到，必须看到。但他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突然，一个高大的人影挡住了他的去路，“好啦，佐尔，我想你会告诉我你来这儿到底要干吗？”

　　是安吉洛·但丁中士，第十五小队的资深军士，他双手握拳，双脚叉开与肩同宽，做好了格斗的准备。佐尔的个头并不小，但在他跟前就相形见拙了。但丁是个职业军人，他长着一头鬈曲的黑发，就连眉毛也是黑色的。他不会轻易相信他人，更不会相信佐尔能干出什么好事。

　　中士抓住佐尔皮制的武装带使劲一拉，差点把他拖倒在地，“你在干什么？”

　　佐尔缓缓摇了摇头，似乎刚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安吉！什——我怎么会在这儿？”他眨眨眼睛，朝他身旁看了看。

　　“这是我负责的地界。你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岗，偷偷摸摸地跑到禁区。如果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一定要让你到禁闭室里待上一阵子！”他再一次摇晃着佐尔。

　　“噢，佐尔！你在这儿！”黛娜·斯特林中尉——第十五小队的指挥官几乎是尖叫着绕过墙角急匆匆地向他们跑来。安吉洛看着她发现佐尔时眉飞色舞的表情，微微摇了摇头。

　　和他的两名下属一样，她穿着白色的南十字军制服和黑色的长统靴，一身骑士的行头。她的个头差不多才到安吉济的胸膛，但他不得不承认，她是个勇敢且能干的指挥官，不过这评价与和佐尔相关的事件无关。

　　她冲到他们面前，一把抓住佐尔的手，安吉洛发现自己动作机械地放开了他的俘虏。黛娜完全没有意识到要不是自己闯了进来，这里很可能要打上一架。“我到处在找你，佐尔！”

　　佐尔还是满头雾水，似乎在寻找合适的应对之词。

　　“等一下，中尉。”安吉洛打断了她的话。

　　可她已并把优尔拖止了。“跟我来，我有些事情要问你！”

　　“等等，长官！”安吉洛突然喊道，“你怎么不问问这个帅哥蹿到禁区来干什么？”

　　黛娜的表情变得很生气。和中士一样，为了追捕佐尔，她也吃过不少的苦头，但她却无法把这个古怪的外星人士兵当成坏人。她回过头反问了一句，“那么你又在干什么呢，安吉，为全球宪兵部队刺探情报吗？”

　　安吉洛浓眉倒竖，“嗯？你自己比我更清楚！总得有人盯着这个家伙。难道你不觉得他干的事有一点可疑吗？”

　　黛娜的火气上来了，“佐尔正遭受着失去记忆的痛苦。如果他有时犯点迷失方向的小毛病，我们就要多拿出一点同情和理解！”

　　她伸出手挽住佐尔的胳膊肘，安吉洛怀疑她是不是快要疯了，他和那个率领敌人大军的红色生化机器人不正是同一个人吗？不正是他在六七次战斗中要用生化机器人和黛娜的反重力悬浮战车以凶险的单打独斗方式拼个你死我活吗？

　　“我以后再跟你说，中士。”黛娜说完，就拖着佐尔走了。

　　安吉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自从黛娜·斯特林执掌第十五小队指挥权以来，她逐渐赢得了他的尊敬，但她不过才十八岁，在中士看来，她太冲动，而且有些举止略显轻率。他试图压制住自己暗地里对她处处庇护佐尔产生的怀疑——那甚至有点吃醋的味道。

　　但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终究存在。无论忠诚的安吉洛怎样试图为她开脱，黛娜毕竟还是半个外星人。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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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像伦纳德这样一个对外星人的一切恨之入骨的人会允许佐尔进入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进行那项古怪的实验——尤其是在那个小队的指挥官也是个地球人和外星人的混血儿的情况下。我记得有一天，伦纳德满腹牢骚，说要把佐尔抓回隔离实验室对他进行解剖。

　　十分钟以后，电话铃响了。伦纳德的通话内容并不多——可以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言简意赅。当他终于搁下电话的时候，听筒里的话已经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时隔不久，我碰巧在通讯台上看到了那天下午的通话记录。那个电话是拉兹洛·詹德博士打来的，他正是史前文化专属观测与策划执行军事管制总部的负责人。我尽量把这份曾经看到过的记录从脑海中全部抹掉。

　　                      ——摘自《洛波特战争史》第ＣＸＸＸⅢ卷，引自杰德·斯特瑞伯上尉关于“魔咒”的叙述





　　“《神秘火星女人的复仇》？”佐尔把黛娜的话重复了一遍。

　　“没错！”她激动地说，“每个人都说这是一部超凡的电影。你会喜欢的！不用你破费，因为我已经搞到了票！”她掏出两张入场券在他面前晃了晃。

　　他们正坐在一座庄严肃穆的大型建筑——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总部外面的小公园里。小鸟在欢唱，喷泉也在流淌。

　　“说实话，这两张票可没那么容易弄到，票贩子我化了不少的钱！”她蹙了蹙额头，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骗自己。

　　佐尔微微一笑，“既然是这样，我又怎么能够拒绝呢，中尉？”

第十小队的一位军官前天晚上刚看过这部电影，他说片子既浪漫又刺激，黛娜当时就打定主意，她要和佐尔一起观看这部以迷人的女外星人为主题的电影。

　　她急切地说：“如果你不答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然后，她停住话头，显得有些茫然，“只是——我该穿什么衣服好呢……”

　　看着她思前想后的样子，佐尔相信不管她穿什么都一定很好看，他试图清理自己矛盾的情感和内心的冲动，这种情绪使他陷入了迷乱。佐尔不清楚他对中尉的感受是否就是人类所谓的爱情。在距离地球两万三千英里的同步轨道上停泊着六艘庞大的母舰——那是洛波特统治者的入侵舰队。

　　三位一体的洛波特统治者正站在巨大的旗舰内部，这艘飞船仍然残留着人类在太空和行星地表给它留下的创伤。他们正居高临下地望着漂浮的史前文化罩——一个巨大的驼峰状器具，正是它给了他们掌控一切的超人意志和能力。

　　洛波特统治者各自站在一个与悬浮的史前文化罩相连的小型平台上。和他们种族的其他同胞一样，洛波特统治者三巨头也是三位一体的。他们都是男性，鹰隼般的面孔上挂着永远不会改变的愁容，面颊下像疤痕一样的Ｖ字形皮肤组织使他们的表情更显严肃。他们的头顶不是光秃秃的，就是被刮得锃亮，养护良好的长发垂到肩膀以下。他们穿着僧侣式的长袍，宽大松软的衣领使人想起因维德生命之花的三重花瓣。

　　洛波特统治者通常借助触摸史前文化罩的方式进行直接的意识交流，但现在，他们选择用语音说话。

　　经常为三巨头代言的赛赞说道：“那么，你是说我们的生化克隆人受到了自身效能的限制？”

　　两男一女的三位一体克隆人首领站在较小的史前史化罩下，抬起头望着他。皮肤苍白的他们身材高挑，身上的衣物依稀让人联想到文艺复兴的早期风格。

　　两个男性都留着一头金发、褐色的八字胡须和满脸络腮胡子，其中一人还留着长长的鬓角。另一名貌似雌雄同体生物的金发女性则留着十分简单的发式。他们之间的细微区别仅仅存在于千篇一律的体态和面部特征中间。

　　三位一体克隆人首领的负责人点点头，“非常正确。他们现阶段的大脑构成决定他们必然是靠不住的。他们可以胜任突击队的角色，但如果要应付因维德人的进攻，我们还需要克隆更多的意识相通的三位一体的小团体。”

　　他们都很清楚要对付那群野蛮人该怎么做，无情的因维德人很快就会到来。因维德生命之花已经在地球上盛开，这些花在哪里绽放，洛波特统治者的死敌——因维德人就必然在短时间内出现在哪里。

　　尽管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对洛波特统治者们来说，这仍是一个打击。他们耗费了将近十五年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穿越整个星系——寻找现存的最后一具史前文化矩阵。能否找到这个能量之源，将成为他们能否重新回到万物主宰地位的关键。而且，尽管他们离奖品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下面那群原始人类顽强的阻挠而无法把它弄到手。地球居民仍然不知道，即将萌芽的史前文化矩阵就埋藏在纪念城郊外三座土丘之一的下面。

　　洛波特统治者的分析显示，由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孕育状态，史前文化物质很快会从固态转化为其他形式。它已经逐渐渗透出不可思议的独特力量，并且转化成了生命之花，那是因维德人赖以生存的口粮。

　　但人类并不是洛波特统治者唯一的对手，他们还不是最可怕的敌人。那几个土丘正由看不见的史前文化实体——三个奇怪、神秘而且险恶的鬼魂把守着。

　　这些鬼魂曾被证实过它们的存在，它们甚至允许洛波特统治者对它们进行感知。它们包裹着外衣和头巾，还长着火一般的鬼眼——这些鬼魂妨碍了洛波特统治者为找寻史前史化矩阵埋藏地点所作的努力。多亏先知先觉，否则，洛波特统治者们如果简单地动用蛮力想把史前文化矩阵从土丘下面掘出，只会是徒劳。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寻找它，就不能冒损毁则件东西的风险。洛波特统治者们仍然无法确定，这些鬼魂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将会耍出什么花招。

　　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身体内部出现的紊乱已经妨碍了洛波特统治者的克隆人奴隶的日常行为举止。

　　“是的，佐尔·普利姆可能就有问题。”赛赞说值，“他出了一些状况，差不多从他刚被送到人类当中去开始，他的神经传感器就出现了故障。”

　　但这并不是说，从那个被杀死的佐尔本体，也就是他们种族最伟大的天才和发现史前文化的精英的组织样本中克隆而来的佐尔·普利姆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剥夺记忆之后，这个克隆人就作为一个毫不知情的间谍被派遣到地面，以便洛波特统治者能够通过他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和听到他所接触的一切。

　　洛波特统治者同样希望，当地原始人给他造成的伤害以及多年前佐尔将史前文化送达的行星上的生命形式。能够对克隆人佐尔的记忆恢复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也许他们可以让克隆人佐尔·普利姆弄明白佐尔本体为什么要将这个矩阵送人、送给何人、目前具体位置又在何方，以及如何能够从地球人和保护史前文化的看不见的鬼魂那里将实体取走。

　　另一位洛波特统治者达哥——他的下巴要比其他两人更突出一些，他说道：“看来，人类这种被称作‘感情’的东西就是出乱子的原因。”

　　博卡兹——第三个洛波特统治者点点头，他的两条眉毛随着额头的深陷几乎连在了一起。“是的，这类情感打乱了大脑功能的平稳性，并撼动了理性思维。”

　　“那么你们有什么指示呢，大人？”捷达，这个三位一体克隆人首领负责人，洛波特统治者奴隶的头头，谦卑地向他们鞠了一躬。

　　“嗯，”赛赞俯视着他，“当然，你们更乐意我们把决定权交给你们自己。”

　　克隆人首领鞠了个躬，“是的，我的主人。我们相信这是尽快取得决定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我们需要的就是您的恩准。”

　　洛波特统治者伸出手触摸着史前文化罩。一只没有指甲、如同蜘蛛的肢足般的手触到色彩斑驳蘑菇形的史前文化罩上，那个地方就随着史前文化能量的脉动发出光芒。洛波特统治者一言不发地迅速达成了共识。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也就是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驻扎的营房是一座去了顶的圆锥形建筑，它有几十层高，烟蓝色的玻璃和墙面砖（那是由最现代化的聚台物制成的）搭起了一个蓝色合金的框架。尽管它体积庞大结构复杂，却只够容纳少量人员在其间工作。大量地面设施不是塞满了零部件和装备，就是充当了维修区、军械库、厨房、餐厅和洗衣房等。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里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

　　地面一层和地下室是机甲保养维护站，摩托车库里也停满了反重力悬浮摩托和其他传统交通工具，此外，还有巨大的反重力悬浮战车——第十五小队的主要机甲武器。

　　在她自己的住所里，黛娜压根儿就没想和机械有关的什么事情。她正在为和佐尔约会该穿什么衣服而苦恼。她把衣橱里的每一条裙子、上装和套杉都取出来丢得到处都是，内衣则被盖在下面。

　　毫无疑问，作为军官，和二等兵约会是有章可循的，但佐尔是个特例。他被安置在第十五小队，因为他们希望军旅生活能帮助他恢复已经丧失的记忆，把他置身于地球式的社会交际和联系中，也可能让他转变阵营和以前的主子决裂。

　　现在是交际的时候了，黛娜跃跃欲试。佐尔并不是人们梦想中的那种十全十美的男子，他也有些神经错乱的小毛病。但他同时还是个外星人，就像黛娜的妈妈一样。她有时候在想，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着血缘关系？

　　在正式与他见面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黛娜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她还产生了与佐尔驾驶的红色生化机器人有关的奇怪幻觉。在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东西把她吸引到了佐尔身边。

　　现在，她匆匆赶到战备室①，她要把所有的事情抛在脑后，全身心地享受一段美好时光。

　　穿上了镶褶边的裙子和丝质的罩衫，一切都准备好了，她高喊道：“嗨，我在这儿！”可是——她却发现佐尔不在这里。

　　安吉洛·但丁中士从自助吧台②前走开，摇摇晃晃地朝她走了过来，“嗬！今晚你不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吗？”

　　【①在非执勤期间，它则被作为娱乐室使用。】

　　【②它只在非执勤期间开放，而且调酒控制系统只对通过了非执勤验证的士兵发放酒精饮料。】

　　她那里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她要和佐尔痛痛快快地玩一次，所以不想跟安吉洛节外生枝。“你看到佐尔在哪儿了吗？”

　　在第一次洛波特战争爆发前的日子里①，士兵们的自主权要比现在少得多，而且，纪律性也更强，老一辈总喜欢唠叨这些。如果真是这样，她倒是更愿意回到过去的时光。

　　要是这时朝安吉洛的脚踹一脚把他蹬出去，再把咖啡桌砸到他的头上，南十字军指挥部恐怕不会认为这种举功是维护纪律的必要措施，相反却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再说，安吉洛也实在不好对付。

　　于是，黛娜强压住怒火，决定在今天结束之前还是利用一下他的忠诚——就算她很想请这位强壮，高大而且动作敏捷的军士到楼下的摩托车库决一雌雄——反重力悬浮战车小队容不下两个头儿，其他作战单位也是一样。

　　安吉洛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是啊，我敢打赌，如果他看见你穿着这身正式的皇后礼服，令晚肯定就不会邀请诺娃出去了。”

　　“诺娃？诺娃·萨特瑞？”

　　安吉洛用指甲蹭了蹭他的肩带。黛娜特想修理修理他。他是个大块头，不过她会为每一件事抗争到底，而且如果她可以先发制人的话……

　　“啊噢，”他说道，“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先是吃晚餐，然后到剧院看戏。”

　　他掉头离去，她却突然握着拳头朝他冲过来，嘴里都快喷出硫黄了②，他看见她正强压怒火不让自己干出些出格的事情来。

　　【①在一群几乎是城邦国家联合构成的松散霸权填补了世界秩序的真空，并组建了地球联合政府——即ＵＥＧ之后。】

　　【②意指火冒三丈。】

　　她语无伦次地说：“这个没良心的，竟然放我的鸽子！这个卑鄙的外星人！他已经越来越像地球人了！”

　　安吉洛把她拦住，“别发火，长官。也许他只是想找点乐子——这可是你说的哦。”这正是安吉洛和佐尔闹翻时，她对他说的话。

　　“你很开心是吗，嗯？”她冲他暴跳如雷，这时她有了绝妙的报复打算。她掏出两张电影票，“这样吧，我想你得做我的保镖了，大个子！”

　　安吉洛的脸耷拉下来，^他找到合适的措辞之前只能发出一阵怪声，“啊噢，谢谢，中尉。不过我还要去……”

　　“难道你没听到吗，中士！这是命令！”克隆人首领的最新报告要比他们期望的更加黯淡。

　　“我的主人，史前文化能量的贮存已经接近枯竭。整个舰队都已经感知到这种效应。我们的新克隆人还在沉睡，并未产生感应。我们的武器效能十分有限，我们的防御护盾也无法全时段开启。如果不能确保得到大量的史前文化能量补充，我们会遭到灭顶之灾。”

　　随着捷达的解说，悬浮着的史前文化罩通过脑电波图像为洛波特统治者把六艘母舰中开始恶化的情况一一显现出来。炙热的史前文化能量曾经在高速公路和动脉管道般的战舰各系统上流淌，这种神一般的能量现在已经弱化成不稳定的涓涓细流。图像看起来就像一只濒死的巨型生物的内部器官。在巨型旗舰的另一处，六个克隆人——两组三位一体——闹翻了，他们意见是五对一。

　　对立的一方是缪西卡，编排轻灵乐曲的宇宙竖琴女主人。克隆人首领利用她的旋律来塑造和控制他们的下属。她肤色苍白，身材纤细苗条还有一头深绿色的长发。

　　另一方是她的两个克隆人姐妹，奥克塔维亚和艾莉歌拉，她们都被那个无法协调一致的想法压制住了，都感到莫名惊恐。而在缪西卡对面的是守护组三位一体的头目：体态高大、匀称、灵活的男性军人，无论是心中的怒气还是血缘，他们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卡诺队长代表他们发言，他的长发像火一样红，作为洛波特统治者的奴仆，他的话音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怒气，“缪西卡，事情该怎么样可不是由你做主！”

　　另一个叫达西斯的人也表示同意，他和卡诺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这件事情我们说了算，你无权对此说三道四！”

第三个叫索寇的人也补充说：“这是我们的处世方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缪西卡垂下眼睑，看着铺着地毯的甲板，为自己的叛逆行为瑟瑟发抖。可是，她却说：“是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们被彼此选中作为伴侣，就必须舍弃自我来术接受它。可是——这并不能改变我们之前并不认识的事实——我们乐师组和你们守护组。”

　　卡诺的眉毛拧起了疙瘩，就像她说的语言他从未听过一般。“可是……这又怎么样呢？”

　　缪西卡朝他传递了一个哀求的眼神，然后再次移开她的眼睛，“我非常希望能够接受主人的决定并相信主人的话是正确的，可我心里有种非常奇怪的念头，我断定，如果我产生了这种感受，那么主人的决定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感受’？”卡诺重复了一句。是不是在地球的原始人登上旗舰发起短暂的袭击时，她从人类身上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瘟疫？

　　达西斯和索寇都倒吸一口冷气，艾莉歌拉和奥克塔维亚也不例外。

　　“你疯了！”索寇不禁脱口而出。

　　缪西卡痛苦地摇摇头，“是的，感受！虽然他们始终说我们对它是免疫的，但我却为情感觉得愧疚。”

　　疯狂，一点不假。

　　她看见他们意识到她被感染成为下贱人之后流露出的厌恶表情。但不知为什么，这并没有改变她的决心，她绝不放弃这些全新的感受——就算她能做到，也不会把它们清理出去。

　　“我知道自己将为此受罚，”她断言，“我知道我有罪！可是——我无法否定自己的情感！”她说着，眼泪滚落下来。

　　“你在——你在干什么？”达西斯困惑地问。

　　“我想我知道，”卡诺用单调冷漠的声音回答，“这是被地球人称之为‘哭泣’的一种病态行为。”

　　如果这是一种病，缪西卡毫无疑问地知道是谁把她给感染了。那是鲍伊·格兰特，当他们登上旗舰展开侦察行动时，她曾经遇见过的一个年轻英俊的地球ＡＴＡＣ部队士兵。

　　他并不是身穿铠甲没有大脑的原始人，事实上他是个机敏的生灵。鲍伊是一个音乐家，他坐在她的宇宙竖琴前面弹奏了他自己谱写的曲子——很美的乐曲，发自内心的美——它撕碎了束缚着她的东西，使她对他有了感觉。新的曲子——那些都是洛波特统治者的乐曲主管准许演奏曲目之外的。他一开始就传递给她一种直达她内心的不可名状的温暖，而他也很快从她身上得到了同样的感受。

　　此刻，缪西卡发现自己正坐在竖琴前，弹奏着同样一套乐曲，而其他五个人则目瞪口呆地看着。

　　鲍伊，你对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吗？我多想和你再次相聚啊！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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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以本人的一切力量担保，地球上出生的孩子当中再没有第二个是天顶星人和和人类结合产生的后代。当然啦，这是因为我能够直接感知到黛娜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计划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她一个人就能够满足全部的科研需要。

　　                             ——拉兹洛·詹德博士，《地平线事件：黛娜·斯特林与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前瞻》





　　诺娃·萨特瑞中尉浅啜了一口酒，看了看手腕上的重型计时器，“零点了。”

　　在她的对面，佐尔迷惑地望了她一眼，“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尽管他骁勇善战，但还有很多事情他并不了解。在“约会”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的进度不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吗？他是不是早就应该进行营房里的吹牛大王时常挂在嘴边的那一套奇怪的“身体交换”过程？不是有某种约定俗成的程序可以简化前戏么？也许他该脱下外套——不过要脱谁的呢？

　　诺娃盯着他，“这个……你别告诉黛娜或者其他人，救援部队已经起飞前往月球。”

　　除了要把黛娜比下去，诺娃这辈子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把这个告诉他。要不是被他吸引住了，其实她也犯不着和他到这家饭店来——这几乎与她的意志相悖。

　　佐尔刚刚被俘的时候，是诺娃负责对他的审讯，她觉得他是敌人，可后来又觉得这事有点不同凡响。在他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尽管他很年轻，但身上却有一种永恒的魅力：在失忆的痛苦折磨下，他显得十分平静，他仿佛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忽略了他外表所表现出来的年轻，他应该具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

　　而此时，佐尔却在思考另一串毫不相干的事情。诺娃对黛娜名字的提起，使他想到自己本该跟她去看电影。这件事竟然完完全全地从他脑子里溜掉了，他甚至怀疑自已所有的记忆能力是不是也会一点一滴地消失殆尽。

　　一种好奇心——事实上更应该算是冲动——使他邀请诺娃共进晚餐。他希望她能多谈谈和他自己有关的事情，甚至揭开自己丧失记忆的一部分秘密。但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具体的动机就连佐尔本人也无法探知。

　　他审视着诺娃，她是个迷人的年轻姑娘，满头蓝黑色的秀发又细又长，她坐下的时候只能把它们掠在一边。和黛娜一样，她头上佩戴着一副像是耳机的设备，她的黑眼睛里激情无限，灵活的双唇能言善辩。

　　“地球呼叫佐尔。”她格格一笑，打断了他的冥想。

　　“嗯？”

　　“答应我别提这条事。黛娜的脾气很坏，当她发现自己宝贝的第十五小队没能参加这次重要任务的时候，她会暴跳如雷的！”

　　“别担心，我不会告诉她。”

　　诺娃耸耸肩，似乎在说，如果黛娜从他身上获悉此事，尤其知道消息是诺娃透露给他的，那真是太美妙了。

　　她说：“在明天之前都不该有人知道救援部队已经上路的事情，我真的不该把这个透露给你。”

　　佐尔心中突然涌出一股模糊不清的冲动，他发现自己问道：“这次派了多少飞船？他们又打算怎么冲破敌人的封锁？”

　　反正明天早上一切都会揭晓，而且诺娃的舌头已经被酒精和佐尔喋喋不休的询问撬得有些松动了。“这个嘛，我听说……”

　　“哈！你们在这儿！”黛娜大喝一声，朝这张桌子冲冲了过来、钢琴师停止了演奏，正在进餐的人们手中银器也纷纷掉落下来。

　　满脸窘相的安吉洛·但丁跟在后头。《神秘火星女人的复仇》根本不是黛娜形容的那种火爆惊险的浪漫喜剧，不过是部弱智的卡通片。向黛娜推荐这部电影的军官显然是在捉弄她。看电影时安吉洛笑得是那么的张狂，黛娜只得揪住他的胳膊把他从剧院拖走。接着她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使命。

　　此刻，她握成拳头的双手正靠在臀部，两只眼睛像利剑一样盯着佐尔。“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坏蛋，把我支开就是为了和她这样的人约会？”

　　佐尔面露困惑之色，甚至显得有些举棋不定。

　　诺娃说：“你最后这句话可不太中听。”

　　“你当然不会喜欢了，你这个荡妇！这是对我的侮辱！”

　　就在诺娃要从桌子后头跳起来冲向黛娜的时候，安吉洛赶忙拦在她的前面，黛娜一心想的就是冲破诺娃的阻挠把佐尔救出来。

　　“现在大家都冷静一点，女士们！”他朝佐尔看了看，希望他能帮自己一把。餐厅的领班已经朝这儿过来了。“嘿，佐尔，难道你想一直像棵大白菜那么傻坐着还是怎么的？”

　　佐尔想理顺自己的思路。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把从诺娃那里打听救援部队的情报看得如此重要。现在黛娜又横插一刀，他几乎已经回忆不起当初又是什么原由让他置与黛娜约会的事于不顾了。

　　“我——我很抱歉。”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觉得不太舒服……”他踉踉跄跄地朝大门走去。

　　“该死的童子(又鸟)！回来，就是死也得像个男人！”安吉洛火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近俯瞰花园的围栏上。他听见诺娃的声音又一次在他耳边回响，“救援部队已经起飞前往月球。”

　　但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一个冷酷的声音直接冲着他的脑子说话。这种声音使他全身充满了恐惧和憎恨，他看见一个幻象，因维德生命之花形状的衣领上那一张怒气冲冲、斧头般锐利的脸。

　　那个声音说，情报收到，确认无误。在纪念城郊外的福克宇航发射场，最后一支紧急救援部队单位正在起飞。大量的战舰被十多具飞行牵引船的强大动力送上天空。当战舰爬升到足以挣脱地球引力束缚的时候，这些飞行牵引船就松开缆绳和它们脱离。

　　它们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集结成队飞越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前进。现在，它们的爬升暂时还处在体积庞大的地球的掩护之下。由于洛波特统治者无法保持在纪念城上空与地球同步的位置，而且不能扼守住通往月球的途径，这次远征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于旧时代的人们来说，配备有指挥塔和船尾巨大推进器模块的巨型战斗巡洋舰，跟核武器时代来临前的潜水艇非常相似。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估计六个钟头之后就能够和ＡＬＵＣＥ化工站的飞船会合。在月球的ＡＬＵＣＥ基地，玛丽·克里斯托已在着手组织撤离。她告诉伤员明天早上就能回到地球，这些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回家，她想道，她同时还想到一个倒霉的三等兵——他曾经是一名中尉——属于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希恩、希恩！我又可以和你在一起了！克隆人首领的头目捷达严厉地瞪着缪西卡，“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没有意识到你对大家的生存造成了危害？”满脸胡须的伊克斯托也添了一句，他是三位一体克隆人首领的另一名成员。

　　高挑身材的女中性系人廷斯塔语气尖酸地命令她：“孩子，你自己解释一下。”

　　艾莉歌拉和奥克塔亚看着这一幕，一句话都不敢说。她们断定自己永远也无法理解缪西卡近来的异常举动，她们怕得要死，生怕她们三姐妹因为这件事情遭到拘禁或是受罚。这时，卡诺和其他几个守护组的克隆人就站在一边旁观。

　　缪西卡又一次发出将要哭泣的声音，艾莉歌拉和奥克塔亚再次感受到那种熟悉的不安。“我很抱歉！我希望能够解释这一切！我并不想抗命不遵，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你的伴侣已经选定，缪西卡，”廷斯塔说，“他就是卡诺队长。你必须服从这个决定。”

　　“这是你的同胞生存的需要。”捷达向她施加压力。

　　她摇摇头，墨绿色的长发在脸庞周围摇曳，她呻吟着，“不……不……”

　　“是的！”捷达严厉地回应，“违抗命令是绝不允许的！”

　　缪西卡呻吟着，似乎正在承受着某种病痛的发作。接着，她瘫倒在甲板上。她的姐妹赶上前去跪在她身边。三位一体的克隆人首领吸了一口冷气，最终还是捷达找到了一句恰当的话：“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得多。”

　　“她的生命停止了。”卡诺面无感情地问道。

　　捷达答复说：“她所出现的症状就是地球人所谓的‘晕厥’。”

　　在他四周泛起一股冷冰冰的气息。在此之前，他还对洛波特统治者必将取得胜利坚信不移；现在，既然缪西卡知道了什么是情感，那么捷达也开始领会到怀疑的含义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救援部队就等着和玛丽的部队会合了，这时，传来了令人汗毛倒竖的消息。

　　“敌人的飞船正位于７－９坐标，并快速向我们接近！”

　　这个消息立刻传向各个岗位，男男女女奔向他们的战斗岗位，金属护靴踩在甲板上传来一阵嘭嘭嘭的脚步声，洛波特统治者铁锈红的扫帚形攻击艇向救援部队猛扑过来，与此同时，战舰配备的火炮和导弹也从炮塔内纷纷竖起。

　　借助快速机动和强大的火力，攻击艇避开了地球舰队的射击，几乎立刻就首开纪录。在灼热得足以熔化一切的能量束打击之下，船壳像中了标枪一样被刺穿，战舰尾部开始爆炸，并引起空气泄漏，南十字军的士兵们要么被大火活活烧死，要么窒息而亡，还有的被战舰的碎片划得伤痕累累。

第三号战斗巡洋舰奥斯特里茨号①消失在愤怒的火球当中。地球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怎么会事先等在这里，就像知道我们会来一样？

　　【①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城市，拿破仑于１８０５年在此击溃俄奥联军。】

　　然而地球舰队还在奋力发射防空炮火，要把损伤控制下来，同时也派出了自己的机甲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Ａ－ＪＡＣ机甲就做好了空间大战的准备，呼啸着从战斗巡洋舰上起飞迎接战斗。

　　就在Ａ－ＪＡＣ机甲开始反击的时候，攻击艇的舱门也开启了，数量众多的生化机器人搭乘着圆形的反重力悬浮平台涌了出来，这些近似人形的生化机器人，就像会行走的战舰般展开了战斗阵型。它们愤怒地云集一块，数量大大超过了人类的机甲。“空中骑兵一号呼叫克里斯托中尉，”呼叫通过指挥网络传了过来，“我眼睛打破无线电静默，请求你们立刻前来增援。我们受到敌人重兵攻击，请求立刻增援。”

　　站在莫希石南号护航驱逐舰舰桥上的玛丽，正注视着空中骑兵部队卢卡斯中尉满面愁容的脸。她打开耳机和麦克风向他发送信号：“收到，空中骑兵一号，我们已在增援途中。”

　　后撤部队拼凑起来的飞船开到了最高航速。玛丽把耳机和麦克风往边上一丢，奔向她自己的Ａ－ＪＡＣ机甲，她的ＴＡＳＣ部队——黑狮小队剩余的飞行员们也开始紧急升空。生化机器人部队正沉湎于猎杀当中。

　　救援部队的机甲并不多，因为大量机甲都划归给了第一波攻击部队，还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留在后方保卫地球。敌人的攻击艇就停留在后方，让克隆人操纵的生化机器人乘坐反重力悬浮平台狠狠地屠杀他们的敌人。

　　尽管救援部队的Ａ－ＪＡＣ机甲以及其他机甲都在奋勇作战，但由于寡不敌众，他们很快就落在下风。生化机器人利用固定在反重力悬浮平台操控器顶部的武器和大如野战炮的碟形手枪猛烈射击，Ａ－ＪＡＣ机甲一架又一架地被炸开了花。

　　卢卡斯中尉的部队已经损伤过半，他正在呼叫，请求允许紧急撤退，浪费地球方面珍贵的机甲已经毫无意义了。突然，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咬住了他的尾巴，操控器上的火炮喷吐出毁灭的光束。卢卡斯只剩下半秒钟时间考虑谁可以接替他的位子（他的副队长已经阵亡了），并企盼打击部队能够在这一仗中幸存下来。

　　然而那一架生化机器人却在一片气体爆炸的火球中消失了，一架喷涂着黑狮小队标志的陌生Ａ－ＪＡＣ机甲从远处飞近。

　　“克里斯托，我是卢卡斯！克里斯托，是你吗？”

　　“看来这一次该由‘移民前来搭救骑兵’了①。”她说道。她又对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好了，伙计们，把它们干掉。”

　　【①在美国西部，通常是由骑兵把移民们从强盗或者印第安人手中营救出来。】

　　这一幕正在上演。玛丽·克里斯托的黑狮小队无声无息地杀到了敌人的后方，迫使他们展开激烈的缠斗。他们已经扭转了战局，在数秒钟之内，情况就发生了逆转。不到十五秒钟、八具生化机器人在震惊中，要么被炸成了碎片，要么被彻底摧毁。

　　但敌人似乎铁了心，要一如既往地战斗到底。在几天前的第一波攻击，黑狮小队遭受了惨重的打击，现在他们正斗志昂扬，士气旺盛。

　　空中缠斗？决一死战？噢，是的！玛丽想道。现在你们该为此付出代价了！如果有人问起谁该为此事负责，你就告诉他们，是“黑狮小队”好了！

　　战斗更加激烈了。玛丽做了一个经典的“福克佯动”，打中了—具蓝色生化机器人，接着她又接通空中骑兵一号，“卢卡斯中尉！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立刻前往ＡＬＵＣＥ基地！”

　　无需争辩，对卢卡斯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月球上的作战单位需要部队增援，而玛丽的飞行员们此刻正把敌人耍得团团转。卢卡斯操纵他的Ａ－ＪＡＣ机甲撤离战团，救援部队的战舰也在自顾不暇的生化机器人当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空中骑兵一号和他手下的机甲飞离。他以最高速度飞向ＡＬＵＣＥ基地。

　　有几架敌机试图追击，但玛丽率领一些Ａ－ＪＡＣ机甲拦住了它们。她决定略微作些改变，于是就变换成铁甲金刚模式。其他Ａ－ＪＡＣ机甲也跟着变形，他们背部和脚底的推进器喷射着火焰，呼啸着向敌人追去。

　　Ａ－ＪＡＣ机甲发射了导弹，至少有三具生化机器人被打烂，剩下的赶忙止住追逐，重新开始了它们的痛苦之旅。空中骑兵一号和其余的救援部队已经从视野中消失，和月球会合了。

　　黑狮小队拿出所有的武器狠狠地打击生化机器人，逼得它们节节败退，直到玛丽断定撤离部队已经飞出足够的距离为止。随着敌人的编队急剧减少和攻势的打破，Ａ－ＪＡＣ机甲最后发起一通齐射，将一艘入侵者的攻击艇粉碎成了原子。在此之前，外星人战地指挥神经中枢被击毁就已经使生化机器人产生了困惑并导致士气低落，Ａ－ＪＡＣ机甲利用这一优势和敌人脱离接触，以最高速度返回了他们护航的舰队。

　　很快，巨大的蓝白色相间的地球就隐隐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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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我没有办法阻止你。那么你就从我手中把史前文化夺走吧！封存我的命运，也就是封存你们自身！

　　                                       ——摘自佐尔本体对泰洛星领主的谈话





　　洛波特统治者的战士辩解说，佐尔·普利姆未曾提及来自月球的第二股兵力将对生化机器人形成夹击之势，但这根本没有缓解洛波特统治者的怒火。要不是洛波特统治者从上到下的各级指挥机构都缺乏大量能够派上用场的仆从，这些人定会被撤职送往他处从事繁重的开垦工作。

　　克隆人首领们把汇报的内容做了缩减，然后各自面面相觑，心惊肉跳地等待主人的发落。

　　“既然这样，”达哥对克隆人首领的头目捷达说，“我就假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证据。现在，我们知道再也不能单纯依靠佐尔·普利姆传递的情报了。”

　　捷达鞠了躬，“完全正确，主人。他已经过多地被人类的情绪感染。不过还有一件更为紧要的人事需要商议。”

　　“什么事情？”博卡兹俯视着他问道。

　　“以缪西卡为例，”捷达应答说，“我们发现了一种情绪和逆反行为正在高涨，这和天顶星人试图夺去史前文化矩阵时的出现的状况相似。”

　　赛赞向另外两名洛波特统治者下了结论，“在我看来，现在是大规模生产我们的因维德战斗机的时候了。”

　　洛波特统治者的因维德战斗机，和曾经指派给天顶星巨人使用的机甲有很大的区别，但洛波特统治者的因维德战斗机——通常它们被称为三重生化机器人——是洛波特统治者所拥有的最强大的战斗机甲。这种克隆人战斗机械系统，是近期在战况不佳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融合了洛波特统治者在旷日持久的无情战争中的死对头——因维德人的某种野蛮特性。

　　洛波特统治者的军队中没有装备更多的三重生化机器人的原因在于，产它们的成本太高。然而洛波特统治者面临着输掉这场战争的局面。也许真的应该展开一项破釜沉舟的计划，组建一支由因维德战斗机组成的武装力量——那甚至意味着要拆毁他们传统的蓝色生化机器人、战斗运输器械和其他各种工具。

　　同样，洛波特统治者始终都能意识到自己的主子——三位一体的长老们在不知多少光年以外的黑暗空间等待，期盼着他们此行取得的战果。泰洛星所有的残余资源几乎都被投入到这次远征当中，以获取最后一个史前文化矩阵。留在帝国废墟的长老们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克隆人陪伴在身边，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越来越没有耐性了。

　　洛波特统治者们很快就做出决定，他们对史前史化矩阵的渴望远胜过吸血鬼对鲜血的饥渴。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永生，同时他们惧怕死亡的程度又超出了任何短命的人类或是克隆人的想像。

　　洛波特统治者们转过身，整齐划一地朝他们的仆从点了点头。伦纳德最高指挥官让玛丽作了个简短的报告。伦纳德很高兴这次胜利能够被大肆宣扬，这有助于提高他在地球联合政府委员会的影响力，这可要比军事胜利本身的意义更为重大。他同样也为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感到高兴——他对外星人的厌恶甚至快要到了病态地步。

　　汇报结束之后，玛丽迈入了走廊，她发现黛娜、安吉洛·但丁还有希恩·菲利普斯都朝她跑来。

　　玛丽还穿着那身烟熏火燎的战斗护甲，她浑身脏兮兮的，而且疲倦得要命，但这些也没能阻止她喊出他的名字朝他奔去，他也赶忙把她搂在怀里。“噢，希恩，希恩，你总算来了！”

　　这个整天挂着微笑、流里流气的第十五小队的大情圣还是那个样子。自从离开地球之后，她在脑海里把他的形象描绘了一千遍。在不久以前，希恩还是那里的指挥官，而刚从军校毕业经验不足的黛娜则担任他的副队长。然后，关于某个上校女儿的丑闻使希恩被贬到了他曾经执掌兵权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上当了个三等兵。

　　这段罗曼史是从他在战火中英雄救美开始的。一开始，玛丽对他的示爱抱有戒心，拒绝成为他的床柱上又一枚代表战绩的标志。他们像巷子里的猫咪一样打闹追逐，尽管以前从未恋爱过，但自打相信了他的爱情宣言开始，现在她已经认可了这段感情。

　　“亲爱的，我还以为会失去你了呢。”他露齿一笑，把所有的忧伤全都藏了起来。以前的希恩可是个行事莽撞、恃强凌弱的家伙。

　　他再次握着她的手臂，看见她的眼眶中噙满了泪水。“玛丽，出什么事了？”

　　她强忍住眼泪没有哭出来，在过去的那段时月里，她经历了长时间的消耗战，经历了死亡和屠杀，肩负起了所有的重担，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并撑起了周围的士气，现在她感觉累了。她把头靠在他的胸前舒了一口气，用手指拂过他的头发，“噢，希恩，我——我不敢相信你真的……真的在乎我。”

　　他搂着她，抚摸着她覆盖着合金护甲的背部，这时有人清了清喉咙，把目光投向别处。然后，他捧起她的脸庞凝望着她的眼睛，“只有你和我，玛丽·克里斯托。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在会议室里，伦纳德最高指挥官在向他的下属们征求意见。

　　“有了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支持，救援部队就能把ＡＬＵＣＥ变成一个军事战略基地，有了这个基地，我们就可以从两条战线夹击敌人。”

　　但伦纳德知道，一场两线同时开打的战争他是负担不起的，一边是对付邪恶的外星人入侵者，而另一边则是和该死的多管闲事的委员会干仗。然而，经过通盘考虑，他已经有了一个出色的战略计划能够使他坐稳最高指挥官的位置：除掉那个具有很高威望而且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这个人的军事才能使他相形见拙，对他造成了威胁。

　　他虚情假意地朝爱默森少将笑了笑，“对了，爱默森，我有个计划会让你大吃一惊。”

　　爱默森就站在伦纳德前方三步远的地方，他已经抱定了听天由命的打算。这一次，此人竟然把手伸到他的地盘来了。第十五小队正坐在战备室里休闲娱乐，这时，路易·尼科尔斯带着最新消息冲了进来。

　　鲍伊·格兰特则在钢琴前面忧伤地弹着曲子，一边思念着缪西卡，回味着他初次遇见她那幕场景。为了和她在一起，为了和宇宙竖琴的女主人共同生活，他想过一百套计划，但又一一推翻。她把他给迷住了——一道具有魔力的锁环扣住了他的心，无论什么事还是什么人他都没法往心里去。如果他曾经教给她什么是爱情，那么她同样也教会了他，甚至——尤其在分离的日子里更是如此。

　　路易·尼科尔斯闯了进来，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黛娜、安吉洛和其他人都想伸出膝盖顶住他的前胸，逼迫他把消息吐露出来。光听声音他似乎都要哭了，但由于他不分日夜总是戴着大号的四方形茶色护目镜，情况究竟如何还很难分辨。

　　“是这样的，”他终于开了口，“他们任命了一个新的指挥官负责ＡＬＵＣＥ基地，并且开辟第二条阵线。”

　　希恩盯着他，“是吗，那又怎样？指挥官是谁？”

　　路易费了半天劲才吐出一句话：“伦纳德派出的是爱默森将军！”

　　鲍伊的琴声很轻，突然，他的手指使劲往下一沉，弹出了一个不调和的音符。洛波特统治者似乎可以通过某种途静了解南十字军的作战计划，所有的人都清楚，ＡＬＵＣＥ基地可能会遭受多大的伤亡。爱默森正在视察一支派往ＡＬＵＣＥ基地的先遗队的组建工作。原先的救援部队已经在月球基地加强了工事，现在已经到了增加更多的人员、战斗单位和装备，为开辟第二战线进行准备的时候。

　　他所指挥的打击部队正在整个福克基地热火朝天地工作着。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在争辩，还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打破沉思回过头来，只见他的副官罗谢尔中校正拦着丹尼斯·布朗中尉，一名担任过爱默森副官的ＴＡＳＣ部队变形战斗机飞行员，不让他靠近。

　　“布朗，你说的那一套我们都听够了！”罗谢尔喊道。

　　布朗挣扎着，要摆脱他的拦阻，“可这是一次自杀性任务，爱默森将军！他们想要把你除掉！”

　　“请你自律！”爱默森吼道，布朗和罗谢尔都不做声了。爱默森接着说：“我不能对我接受的命令产生质疑，你们也是一样我们下达命令要别人服从，同样我们也要遵守下达给自己的命令，我们不能因为对某些人的忠诚或者偏爱违背自己曾经许下的誓言，否则任何一支部队都会乱套。感谢你的关心，不过如果不马上返回你的岗位，我只能逮捕你，而不会有其他选择。”

　　罗谢尔和布朗这才松开对方，中尉敬了个礼，“是，长官。”

　　“还有一件事，”爱默森突然说道，“在我的指挥下，从来就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自杀性的任务。我想你对我的了解应该不止于此。解散。”黛娜发现鲍伊总是不肯谈及自己的教父将被派往ＡＬＵＣＥ基地的事情，看来，鲍伊下定决心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根本就不关心爱默森将军。

　　是爱默森将军的坚持，才让鲍伊进入南十字军服役，这也正是鲍伊亲生父母的愿望，爱默森声称这和个人情感以及他对鲍伊的关爱无关。然而，现在却轮到鲍伊躲在士兵的教义后面掩盖自已的悲痛了。黛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由他去。在全球宪兵部队司令部，显示屏上运行的程序吸引了所有人，尤其是诺娃的目光。最高指挥部决定要堵上系统中的漏洞。没完没了的计算机审查和战地报告构成了一整天的议程。任何可以接触到机密情报，尤其是可以接触到远程通讯仪器的人都在被监视的范围内。

　　不管怎么说，一名间谍又怎么能够把信息传递到数千英里之外的宇宙空间呢？佐尔在全球宪兵部队总部前的大街上下了区间巴士，却发现安吉洛·但丁正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等着他。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佐尔现在这么急着要去见诺娃？”安吉洛挡在他前面说道，“瞧我想起了什么？啊，诺娃是个宪兵！也许这正是他要给她送礼的原因吧，嘿？”

　　安吉洛走上前去，一把夺过佐尔夹在胳膊下的东西。看来那是一本机密的活页装钉材料，上面的标题看得安吉洛双眉倒竖，“关于ＡＬＵＣＥ基地的情报综述？”

　　安吉洛再次揪住佐尔的武装带，这时他听到反重力悬浮摩托在他身后的道路旁急刹的声音。

　　黛娜在高声叫喊：“但丁中士！放开他！”

　　安吉洛刚松开手，她就大步走到他跟前：“等一等，中士——”

　　她从他手中抢过活页册，“你必须停止骚扰这个士兵，中士！成熟点，别再玩宪兵抓间谍的游戏了！现在，你给我马上消失！”

　　安吉洛的脸涨成了紫红色、他是如此热切地关注着这个世界，关注着人民和他们的生存，当然这是他的职责、不过里面却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个家伙对黛娜的利用，并在乎他是否会毁掉她的一生？这是她咎由自取，而且她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流着鼻涕、过分冲动、自以为什么都懂的孩子！好吧，她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执掌第十五小队，可我为什么还要在乎她是否会在和怪异的佐尔克隆体接触中搞出什么乱子？

　　他把这些全都梳理了一遍，低头望着这个翘鼻子、满脸雀斑的姑娘，不禁为自己在电影院里的愚蠢举动感到后悔。不知怎么回事，他发现自己想知道轻声细语地跟她说话是什么感觉，就像那天希恩抱着玛丽·克里斯托一样，安吉洛·但丁赶忙拼命压制住这种念头。

　　“是，长官。”他咬着牙说道。他敬了个礼，然后掉过头走向他的吉普车。随着轮胎吱喳一阵作响，他加速从路边开走了。

　　黛娜甚至没有朝封面上看一眼，就把活页册交还给了佐尔：“给你。真抱歉，不过安吉他——”

　　“谢谢。”佐尔接过机密文件，转身登上台阶朝主过道走去，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嗨！”她在他身后喊道，但这时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肘。

　　如果头脑一热，她准会转过身摆脱这个人的纠缠。不过她还是先看了一眼，立刻认出了这个人。“科莫多上尉！”她惊慌失措地说，“有什么事吗，长官？”

　　科莫多身高约五英尺十英寸，一副结实的大块头，他具有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血统。这时他身上冒了汗，眼神也有些狂乱。“中尉，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南十字军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科莫多是何许人也。在洛波特统治者对月球一号基地发起进攻之后，科莫多违背了爱默森静观其变的铁命令向他们发射了导弹，终结了爱默森和他们展开谈判的希望。

　　由于他的轻举妄动引发了一场任何人都不希望的战争，爱默森本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但伦纳德这个永远极度仇视外星人的指挥官却以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为由为他授勋晋级，并把他调往战斗巡洋舰负责火力控制系统。不过，据说他对自己的行为十分懊悔，还说希望自己能够挽回这一切。

　　这会儿，黛娜由着上尉把她拖到一边，不知道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在ＧＭＰ总部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科莫多终于结束了他的一番讲述，“所以，我觉得你能帮助我，中尉。”

　　黛娜仔细地打量他，“这么说你看上了诺娃，嗯？”

　　从上尉讲的故事来看，他只和她交谈过几次，而且都和公务有关。不知曾几何时，爱情受到过现实的阻拦呢？她对自己叹了口气。

　　科莫多上尉下意识地浅浅一笑，“受上级指派，我将跟随爱默森将军前往ＡＬＵＣＥ基地。”他解释说。

　　“你认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想在临走前让她至少知道你的存在？”甚至不需要多作解释，黛娜就一语道破。

　　她前前后后踱了几步，科莫多叹息着笑了笑，表示承认，“我猜想她不可能喜欢我。”

　　“别说丧气话，上尉！”黛娜回答。

　　也许科莫多的存在可以让她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顺带把诺娃和佐尔给分开——也许不能。除了让安吉洛对佐尔进行特别护理之外——不过他对外星人的蔑视简直是不可理喻，这就是她手中惟一可打的牌了。

　　她抓住科莫多的手臂，“在开火之前你绝不能弃船，上尉。”他们都笑了，两人一同朝ＧＭＰ总部走去。

　　他们离开树丛，正好看见希恩·菲利普斯飞也似的驾着吉普车以相当危险的速度疾驰。他纵声大笑，玛丽·克里斯托正坐在车座上，伸出手臂揽着他的肩膀直乐，他打了个弯儿，两只车轮都离开了地面。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上尉。”黛娜皱了皱眉，说道，“要是连这个可怜的失败者都能赢得姑娘的芳心，那还有谁办不到呢？”不过她的话似乎并没有增强科莫多的信心。佐尔前来交还ＡＬＵＣＥ文件的时候，诺娃由于ＧＭＰ内部耸人听闻的工作量，再加上弗雷德里克上校——她的指挥官来了，无法和他见面。因此，佐尔只得把活页册用纸张包好寄存下来，等她实在熬不住出来睡几个小时觉的时候再把它领走。

　　不知何故，她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对南十字军的机密造成了威胁。她甚至没有把佐尔当成一个危险分子。她眼中的佐尔身材高大，但不太坦率，长着精灵般的眼睛和古代雕像般的脸，淡紫色的头发垂在肩膀上，还对她散发着一种催眠般的魅力。

　　在自己的军官宿舍门前，她发现了一捆花束，它是用银黑条纹的金属纸包裹、由粉红色、黑色和红色玫瑰扎成的。看到它们，她全身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

　　诺娃·萨特瑞把它捧在身前吸了一口香气，带着它进了房间。这种香气——她深吸一口，希望自己能够迷失在它中间，如果可以永远生活在玫瑰的花蕊中该多好。和佐尔在一起——如果有那么一天机缘巧合的话，不过这似乎毫无希望。

　　在我看来，爱情就是让人快乐的良方。在走廊昏暗的拐角处，黛娜拍了拍科莫多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肩膀，这时，他们从藏身的地方看到诺娃关上了房门。

　　“整个行动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上尉：让她的心软化下来！”在自己的房间里，诺娃把ＡＬＵＣＥ活页册和那一束玫瑰并排摆放在一起。花束当中有一张字条，上面用粗体字印着：爱慕者致。

　　她又拿起今天收到的另一张便笺，那一张是佐尔夹在ＡＬＵＣＥ文件里的。

　　“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诺娃。你给我的每一点每一滴信息都使我恢复了更多的记忆，恢复了更多的自我。”

　　接着，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触犯了宣誓过要严格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我都干了些什么？于是，这出古怪的戏剧仍在上演。一边是黛娜试着说服科莫多：诺娃阴郁的脸正是他送的花束引发的相思病；而另一边，诺娃正断然斥责佐尔，并拒绝了他为接近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尽管她仍然感受到他身上那股致命的吸引力。

　　这件事情让诺娃感到心烦意乱，她决定振作起来。她把一个叫做丹尼斯·布朗的ＶＴ战斗机飞行员划了出来——他竟然担任过爱默森的副官！——这个人曾被排定前往ＡＬＵＣＥ基地，现在却要被当作危险分子留下来。

　　她在机场的飞行航线上找到了这名中尉向他道歉，但他却只是满不在乎地耸耸肩。他仔细朝她打量了一番，才断定这是个值得他信任并可以告以实情的人。

　　“也许这样反倒更好。你看过电脑里储存的大量资料，而且你也不是个瞎子，诺娃。伦纳德要除掉所有没有向他个人效忠的军官，就像古罗马的皇带把政敌遣送到边远省份一样。这一点你该比我还清楚。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至少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人可以留下来静观其变：那就是我。”

　　他是真心诚意地在感谢她！诺娃的脸上泛起一个感馓的笑容，她打定主意要把布朗的名字和档案藏在ＧＭＰ中没人会注意的角落。

　　在飞行航线的另一头，黛娜正躲在太空梭的巨型轮胎后头吹着口哨，“伙计，这个诺娃还真是花心！”

　　科莫多上尉几乎快以崩溃了，差点要冲上去打人，但他终于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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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文化特别观测与运作军事管制总部

　　（仅由“詹姆斯”本人指派）

　　考虑到爱默森少将和军队某些成员之间的敌对关系，在那台特效发生设备运往旗舰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得提及它的来源。

　　（签名）詹德，签署





        第十五小队的战备室里一片漆黑，大多数士兵不是外出巡逻、站岗值勤，就是在睡觉。只有少数几个人，比方说痴迷于洛波特技水的怪人——它的另一个说法就址“机械狂人”——路易·尼科尔斯还在地下摩托车库维护和改进他们的反重力悬浮战车。

　　鲍伊·格兰特轻柔地弹奏着钢琴曲。有时候他会弹几段自己曾向缪西卡演奏过的旋律，以及她曾经为他弹过的曲子。不过今天晚上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他在孩提时代爱默森教给他的歌。当时将军让他初次见到了钢琴，并培养了鲍伊对音乐的兴趣。鲍伊演奏着他自己谱写的曲子，他的这些早期作品曾经让爱默森感到十分自豪。昏暗的战备室里没有一个人在聆听他的音乐，也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脸上的泪珠。

　　在战备室敞开的窗户下面，停着一辆加长的黑色军用豪华轿车，一位听众正坐在里面。

　　后座上的罗尔夫·爱默森少将早已降下了车窗侧耳倾听。虽然没有辨认出来自外星人的曲调，但他却对其中的涵义起了猜疑。在他们过去共处的时光里，他听过鲍伊弹奏过的所有乐曲，而且能够相当透彻地领会其中的内涵。

　　爱默森想去探望他的养子，但他的努力遭到了鲍伊的拒绝，将军尊重鲍伊选择独处的权利。

　　也许我真的不应该让他当兵，也许他也不该加入军队，爱默森内心一阵反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要是每个人都用不着参军，这将会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然而那绝不是现在这样的世界。

　　“够了，带我回去。”他吩咐司机，同时命令电脑把车窗升了起来。

　　带我回去……这一次，当她打开衣橱要挂起外套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芳香扑鼻的雪崩，玫瑰花像瀑布一样冲刷下来。突然，她不再感到筋疲力尽，尽管还有不到四十八个小时，爱默森的攻击部队就要出发了。

　　她捧起一大把玫瑰花一个劲儿地傻笑，大口喘着气。她忽然一阵心灰意冷，在她的内心深处，矛盾情绪和一股子冲动已经开始交战。她跪在了那一丛玫瑰花当中。

　　在架子上有一张小字条：晚上九点整，七号仓库。在雅致的阁楼上，玛丽·克里斯托目送着第四辆跨斗摩托车的离去。如果迷人的王子再不立刻驾着马车出现，灰姑娘就要变成一个醉鬼了！

　　也许该对他好一些，她想道。她花掉一半的积蓄购置了一件垂边的白缎子晚礼服，以及她能找到的最昂贵的香水。现在她就连迈步的姿势都和穿军服的时候不一样了，她看见许多男人在她面前加快了呼吸，并且流露出仰慕的神情。现在她坐在这里等待着她的罗密欧，总要胜过在那些个粗野男人中招摇过市。

　　她站起身前往阳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在月光下叹了一口气，嗅到兰花的芬芳，心里却在想念着希恩。

　　当时她在半空中被敌人击中，而他则把反重力悬浮战车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接住了她那架受伤坠落的变形战斗机。他发誓会始终爱她，再小会喜欢别的女人。要让他把自己抱在怀里，就像他的铁甲金刚把她的变形战斗机抱住一样。要让他爱着自己。

　　你这个禽兽！这个癞蛤蟆！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在她下面门廊的柱子后头，希恩开心地笑了笑，准备让她大吃一惊。

　　还没到约定的晚餐时间，玛丽就出现了，她要看看自己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失去耐性。其实这段时间并不长，他也不过只迟到了一小会儿而已，但我已经让她等得够久了，他内疚地想道，准备马上跑上台阶和她相见。

　　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希尼？”

　　是吉尔·诺顿，他们过去曾经有过一段激情。她装扮碍像个全身都是绿色金属饰物的女海神，她正朝希恩扑过来，把他给搂住。“真的是你！”

　　她紧紧地吻住他的嘴唇，他只好把她推开，好转过脑袋向阳台上张望。玛丽正用一种可以杀死人的目光紧紧盯着他。

　　就像一个灰姑娘，玛丽在冲下旋转台阶的时候失落了她的水晶鞋。事实上，她把两只鞋都给跑丢了。她推开希恩和他刚刚勾搭上的荡妇就要往外赶，但她突然转过身，一把揪住了他上农的前襟。

　　趁他还没反应过来全身动弹不得的时候，她用尽力气狠狠吻了他一下——她把所有的爱、所有的等待和她所有受到的伤害都倾注在里面。希恩以为自己可能逃过了一劫，就被她一把推开，她给了他一记响亮无比的耳光，差点把他的脑袋打落下来。

　　在七号仓库昏暗的拐角处，黛娜不得不伸出手臂把科莫多推出来，叫他走到诺娃的跟前。他一边往前走，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以确定黛娜还在暗中为他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然而，他最害怕的事情变成了事实。他一到诺娃的跟前就挨了反手一拳，这一巴掌打得他脑袋朝下，一头栽倒在冰凉的地面上。

　　“别再缠着我，佐尔！”她尖叫着，“你听到了吗，佐尔？”不过在心里，她却害怕自己真的打伤可他。

　　这时科莫多刚刚把身子撑起来一半，“萨特瑞中尉，我听到了。”他抹去了嘴角的血迹。

　　“噢，我的天哪！科莫多上尉！”

　　他支撑着站了起来，“佐尔，嗯？现在我明白了！”他站立不稳地逊回到暗处，呜咽着，撒腿跑了——速度有常人两倍那么快，就像被她掏了心挖了肺一样。

　　她四下里一看，却发现身材娇小的黛娜正站在距离灯光不远的地方。“我早就猜到是你，斯特林。现在，你是要我把你的金色小蘑菇头砸开，还是你自己坦白——”

　　她的话被手腕上的通讯器的信号打断了。她跑到仓库和别人见面的唯一借口就是暂时离开工作场所进行所谓的ＧＭＰ巡查，以核对事实。因此现在正是她的公务时间。

　　“萨特瑞中尉，我们收到报告，有一个人驾驶军用吉普车横冲直撞，可能是个女人，状态极不稳定。”

　　还不等黛娜找到合适的话进行反驳，诺娃的反重力悬浮摩托就已经扬长而去了。黛娜跳进一辆等在路边的吉普车，布朗中尉正坐在方向盘的后面。黛娜曾在军事学院听过他的短课，从那时起他们就认识了，而布朗则是科莫多的至交密友。

　　通过和科莫多的交谈，布朗也解释了诺娃找他的原因：和感情无关，只是道歉而已。接着，他又参与了撮合科莫多和诺娃的计划，并自愿担任司机的角色。

　　“出发！”黛娜指着诺娃的反重力悬浮摩托消失的方向大声喊道，这时，它已经穿过进料台的大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别开灯，詹德。坐下。”

　　南十字军司令部办公室里一片漆黑。尽管罗尔夫·爱默森的声音十分轻柔，但詹德心中还是充满了恐惧。他怎么会到这里？除了岗哨和监控设施，詹德本人也具有某种潜藏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预防此类令人不快的突然袭击。

　　然而，在漏进的一线街灯和月光照射下，地球国防部参谋长仍然站在漆黑的办公室里。“我不会待很久，”爱默森又说“把门关上，坐下来听我说。”

　　詹德照办了。他没有开灯，尽管他也想过拉响警报，爱默森的军衔当然要比他高，但是即便对于将军来说，这种未经授权的来访也是不正当的。然而，他们两个人之间素有旧怨，詹德也不愿意把事情曝光，因此他只有坐下来等待。

　　“毫无疑问，你已经知道，明天早晨我就要出发了。”爱默森说道，他的语气透出一股疲惫，“我只想告诉你这个——”

　　突然，他站到了詹德身边，强壮有力的手卡住了詹德的喉咙，爱默森像擒住布娃娃一样使劲地摇晃着他，洛波特技术专家发出快要被掐死的呻吟。

　　“在我离开之后，你不许干涉黛娜的事情，听清楚了吗？如果等我回来却发观你试图从中捣鬼，无论你干了什么，我都会用同一双手掐死你，然后听任军事法庭的发落。”

　　在温和的表象下，詹德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挣脱任何人的控制，他在危险的实验中获得了了史前文化的力量，这种格斗伎俩不免显得过于单薄了。

　　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詹德的这种超能力就是对爱默森不起作用，仿佛将军对詹德的特殊能量具有免疫力一样。爱默森对史前文化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却在无意中获得了这种天赋，爱默森不知道自己快要把一个超人给掐死了。

　　他摇了摇詹德，“你听到了吗？”

　　詹德费尽力气点点头，急促地吸了几口气，爱默森这才把他放开。等到天亮，他的脖子上就会出现几道可怕的瘀伤。

　　上一次詹德被爱默森勒住脖子是在十四年以前。当时同样也是在夜间，爱默森闯进詹德的实验室，发现詹德正在麦克斯·斯特林和米莉娅夫妇留下来的小女儿身上做一些怪异的实验。他把黛娜暴露在史前文化以及某个从外星球得到的奇怪物质中间，爱默森曾听说这和激发她的外星人意志力以及遗传因子有关。将军是鲍伊的监护人，但他同时也是黛娜父母的好友。

　　爱默森简直力大无穷，詹德还以为那天晚上他会当场死亡。也许爱默森在场的时候，詹德获得的超能力就起不了作用？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詹德始终在躲着爱默森；而不管自己身处何地或是在做什么，爱默森也都要确保黛娜不被詹德的魔掌所控制。

　　詹德大口喘着粗气，揉着喉咙想要弄明白这一切。爱默森这样的凡人怎么可能利用这种手段就阻止了史前文化的塑造力呢？而且是在他对詹德的所作所为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压倒一切的挫折感只不过是詹德为获取最终胜利必须付出的一小部分代价罢了，而这个胜利将是一种难以估量价值的奖赏，他已经预见到了史前文化塑造力的威力。

　　爱默森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在和谁对抗，这真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在爱默森看来，詹德只是研发部门的一个沉迷于史前文化、失去了一半本性的神秘主义鼓吹者，他已经偏离了朗博士的正道，走上了疯狂的不归之路。

　　“我知道你一直在通过内部渠道和密告跟踪她的情况，”爱默森平静地说，“别再干这样的事。如果我不得不回到这里第三次找到你，博士，那就是送你去上帝那里报到的时候了！”

　　詹德甚至没有发现爱默森已经从他身边离去，直到听见房门打开和关闭的声音他才醒悟过来。继承了艾米尔·朗博士关于史前文化的秘密之后，他还亲自揭开了一些更新、也更加危险的秘密。他人着自己的喉管，只有一件事情他看得更加清楚了：爱默森是个障碍，必须首先把他除掉。

　　黛娜·斯特林是个关键人物，因为她正是詹德的跨星际计划的核心。玛丽开着吉普车摇摇晃晃地穿过纪念城的大街小巷。

　　我真是个小傻瓜！我早就知道希恩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历史我全都听说过，可我还是相信他会为了我做出改变！

　　她全然不顾红绿灯，不顾速度限制，不顾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从挡住她道的行人身边擦身开过。夜晚和即将来临的死亡正在向她招手。

　　她的吉普车从一条小巷跌跌撞撞地开出来，上了一条通往悬崖的道路——在那座山崖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景致。不过她可没有心思细想在那里可以看到些什么，但有某种东西告诉她，那会让她觉得好受些。她喜欢只穿着袜子猛踏油门的感觉，她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此刻没有穿上自己的机甲。

　　过了好一阵，她才意识到一辆ＧＭＰ的反重力悬浮摩托和一辆吉普车跟在她的后头，诺娃·萨特瑞正用一具高音喇叭命令她停车。

　　玛丽一脚踏在了油门上。

　　激烈的追逐一直延伸到悬崖的的尖岬，诺娃试图从边上拦住迫使她停下，可玛丽的吉普车却在一块岩石上颠了一下，调转方向朝反重力悬浮摩托冲来。就在奋力控制住车把的时候，玛丽突然看见诺娃面如土色的睑，于是她忙踩刹车修正方向，但方向盘打得过了头，她的吉普车后挡板正向悬崖边滑去。

　　不过丹尼斯·布朗已经抢在了前面，而这时后座上的黛娜却遮起双眼听天由命了。随着玛丽的吉普车尾灯朝他座车的侧面猛力一撞，这个ＶＴ战斗机飞行员终于使玛丽停了下来。两辆车犁出两道烟尘，布朗左边的两个车轮已经越过了悬岸边，吉普车的底盘都被砂石磨出一条长长的口子。

　　吉普车摇摇欲坠，但没有掉下来。黛娜和布朗同时叹了口气。玛丽握着她的方向盘，像个无助的小孩放声大哭起来。

　　黛娜、布朗和诺娃正想把事情弄个请楚，这时，远处的警铃和警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布朗说：“要是我们让宪兵们发现ＴＡＳＣ部队的战斗英雄竟然是这个样子，那一定会极大地影响士气。”他轻轻地把玛丽从吉普车里抱了出来，把她放在地上。

　　“可是——布朗中尉！”诺娃提出了异议，可他却坐在了玛丽的吉普车方向盘后面。

　　“很简单，”他说，同时开动了引擎，“不过是一个被排除在重要任务之外的飞行员，在备受挫折的情况下喝了些威士忌，然后又弄到了一辆吉普车，明白吗？”

　　诺娃明白，她欠他一个人情，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这是要关禁闭的，你应该很清楚。”

　　布朗朝诺娃耸耸肩，“不过几天而已。他们更需要我回到ＶＴ战斗机部队而不是干些别的。再说，我也没别的事情打发时间。”

　　他朝她眨眨眼，“记得来禁闭室探望我一次，嗯？”

　　然后他把吉普车轻轻地向后倒，在一片飞溅的碎石中扬长而去。他找准方向全速行驶，只留下漫天的烟尘和细砂。对他来说，引开那一群人并不困难，滤波灯和哀号的警笛尾随着丹尼斯·布朗消失在黑夜里。

　　黛娜想做些或是说些什么，诺娃则不知所措地站立一旁，另一边是蜷成一团哭泣的玛丽。在入侵舰队的旗舰内部，洛波特统治者正在观看他们新的因维德战斗机生产线动工投产。这种机甲很像老式的水雷，带刺的球体外形同时具有生物和高科技的特征，就像是由搭配失当的牛角、甲壳和肌腱结合而来。

　　因维德战斗机完美地展现了它们的机动性。它们避开了炮塔的多重火力，随着一声令下，它们以极高的精确度向炮塔回击。

　　“只要它们结合起来，就能构成不可战胜的三位一体。”博卡兹说。

　　考虑人首领中的捷达深鞠了一躬，“三位一体，是的，主人。自成体系，而且具有三种基本的战斗功能：数据积累、分祈和反应，所有这些都将在几个毫秒之内完成。”

　　这就是洛波特技术的精华。这批通过逻辑控制的机甲绝不可能被打败！

　　一件和我们自身同样完美的武器，洛波特统治者们分享着这个冷冰冰的观点。黎明划破了云层，爱默森的攻击部队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行动前的各项事宜清单被一一勾画出来。

　　科莫多上尉领着他的部队跑步前进，他放纵着自己的悲痛，把羞辱抛在了一边，现在是卸下包袱，兑现入伍誓言的时候了。但一个叫着他名字的声音让他突然停了下来，其他人则继续跑向人员专用电梯，等待它把战斗巡洋舰的船员送往各自的岗位。

　　黛娜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上来，“我只是想……说，我很抱歉，因为——”

　　他对她笑了笑，“别放在心上，黛娜。我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接下来的沉默令人难堪，他们听见了“所有出征人员加速登船，无关人等清场”的广播指令。黛娜和科莫多都搜索枯肠想找些合适的话告诉对方。

　　这时，一双手伸了出来，碰了碰科莫多的护肩，“上尉……”

　　科莫多转过身，看见诺娃·萨特瑞像一只被大灯照到的小鹿站在他的身边。她伸出双手拉起他戴着金属护套的手，“我只想说——答应我，一定要安全归来。”

　　他的脑袋接连转了好几个弯才答出话来，“诺娃，是的，我会的！”他转过身快步赶上他的部队，“别为这个担心！”

　　黛娜猜想诺娃并没有爱上科莫多。然而在一个人可能丧生——甚至整个世界都将毁灭的时候，这又何尝不可呢？

　　就在黛娜想跟诺娃和解，告诉她这件事干得有多漂亮的时候，她们俩被另一出升空前的情景剧搅了个心烦意乱。

　　“玛丽！回来！”

　　但是，玛丽·克里斯托已经走到了前头。尽管穿着战斗护甲，她还是抢在希恩·菲利普斯前面进入了电梯。不过安吉洛·但丁总算赶上了希恩，他紧紧抓住希恩的一只胳膊把他向后拖。

　　安吉洛朝他的前任指挥官大声叫喊，“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拿出点男人的样子吧！她现在得考虑更加重要的事情，白痴！”

　　不过希恩还是在最后一刻挣脱了他的手臂，这时，起飞前的倒数已经开始，ＰＡ系统正向ＡＴＡＣ部队的成员发出警告叫他们进入掩体，希恩朝电梯奔去，但已经来不及了，电梯在他赶到之前关闭了大门。玛丽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也许不是？就在紧闭的大门把她从他身边夺走的那一刻，她铁石一般的表情似乎起了变化。

　　希恩悲痛欲绝地跪在金属隔墙跟前，听任安吉洛、黛娜和诺娃把他架起来拖走。在战备室里，鲍伊再次独坐在钢琴前，他弹奏着爱默森教给他的曲子，以及很早以前他自己谱写的旋律。

　　他听见点火发射的第一阵隆隆巨响穿过了邻外和城区，他的教父及监护人就要亲赴战场了。战斗巡洋舰、护航驱逐舰和其他战斗舰只在撼动大地的隆隆声及火焰中升空了，推进器发出的霹雳响彻了整座纪念城。黛娜、希恩、诺娃和安吉洛望着攻击部队拉出一道道白线飞入了蓝天。

　　透过战备室的窗户，随处可见飞船的喧嚣和闪光，鲍伊敲出了最后一个充满恨意的音符，两眼盯着琴键傻呆呆地坐在那里。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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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正是由于对智力（而非体力和暴力）有着某种最通用的评判标准，宇宙的奥秘之门才仅仅只对抛弃了过时的观念体系的人开启。

　　噢，也许那算得上是……用你们人类的语言该怎么说来着？——限制言论自由。

　　                              ——摘自拉普斯坦对艾克西多的访谈





　　旗舰内的洛波特统治者们已经发现了爱默森率领的派遣部队正在逼近。这一次再不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举动了，地球将会在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中被他们解决掉。

　　摧毁地球势在必行，不仅仅因为史前文化矩砗下面的生命之花种了已经荫芽并且开出了了花朵，更由于一个新的更为危险的因素已经介入了二者的均衡之中。

　　洛波特统治者将没有指甲的手指触放在史前文化罩上，他们预感到庞大的星际气体云已经非常接近了。在地球的观测者看来，那只不过是从他们无法想像的遥远的Ｈ１１星区飘荡过来的一种奇怪的云气。这属于云气的异动现象，成因有两种，一是云气和远处大量的暗物质产生近距离接触；二是归因于星际流体动力学，怪异的内部结构和内部运动导致了密度波动。

　　这不过是另一种烟尘和磷光气体的涡流集合，是另一种散发着光和热的星云而已

　　但洛波特统治者们对它的了解却更为深刻，而且他们具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感到恐惧。那是因维德人用于搜寻史前文化或是生命之花的探测星云。因维德人很快就会出现，因此，留给洛波特统治者们的时间就更加短暂了。

　　在很久以前，因维德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种族，他们居住在遍布田园诗般瑰丽色彩的奥普特拉星球，因维德人通过服食生命之花获得生存能量，并沉浸在对宇宙万物无限的遐想中。后来佐尔——佐尔的本体来到了这里，并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学习。他从他们类似于光合作用的生物进程中探究出一个惊人的物质，当把它提取出来之后，他就得到了打开终极能量——史前文化——的钥匙。

　　拥有无穷变形能力的因维德人成了诱惑他的苹果①，而苹果里则裹藏最玄妙的秘密。在他们看来——尤其对因维德女王来说，佐尔既有功又有过——他为他们揭示了从未想像过的东西：情感和爱；这些秘密秘又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祸害，一面则是祝福。

　　【①在《圣经》故事中，亚当和夏娃受了诱惑才吃下了苹果。】

　　他知道史化能量的关键就在因维德女王。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佐尔利用了她。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后果，由此引出了一场旷日持久、无休无止的悲剧。

　　因维德女王莉吉斯被佐尔迷住了，她的一时糊涂招致了宇宙的震荡和崩溃。谁也没有料到会有什么从灰烬中崛起。爱情和史前文化，史前文化和爱情，它们就如同兴奋和灾难，自始至终都联系在一起。

　　泰洛星——佐尔的故土星球的长者立刻领会了史前文化的意义所在——它的威力足以穿透时空，赐予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和宇宙间最基本的塑造力息息相关。和所有的领袖一样，他们渴求这种力量，然而天真的佐尔绝不是他们的对手……起码在这件事情上。

　　利用史前文化邪恶面的基本能量，索济盟的最高领土们联合起来，从意志上征服了佐尔，并且给他施加了一道不可抗拒的压力。他们的引领下，佐尔从奥普特拉的主人那里窃取了无限多的生命之花种子和史前文化能量。

　　在主人的奴役下，他出卖了变成他的模样的因维德女王。佐尔离开了因爱成恨的莉吉斯——她曾是那么地深爱着佐尔，最后又再度变回了自己的形象。奥普特拉星球的其他地区被佐尔废弃，生命之花从此无法再在那里生长。

　　爱情和史前文化，史前文化和爱情。

　　征服和统治成了沉湎于史前文化的泰洛星暴君们最热切期盼的的东西，他们的巨型天顶星克隆仆从转变为攻击军团，佐尔则成了奴隶专家。他构建了史前史化矩阵，并在各个不同的世界播种生命之花，这样，通过收获生命之花的种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史前文化矩阵。

　　泰洛星的最高领主们彻底转变成了洛波特统治者。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同胞已经成了改造和利用的原料和目标。

　　与此同时，因维德人也因为仇恨王和磨难发生了改变，他们从奥普特拉星球出发，四处寻找洛波特统治者撒播的生命之花，并大肆屠戮所能找到的洛波特统治者和他们的仆从。因维德人的个体复制速度和单细胞繁殖速度是那样的快，很快便成了一个遍布宇宙、令洛波特统治者都心惊胆战的游民部落。星际间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但那时洛波特统治者们却断定他们必将取得胜利。

　　傲慢自大的洛波特统治者们忽视了佐尔原先曾经受到奥普特拉史前文化秘密的影响，他在精神方面的天赋得到了扩张。渐渐地，佐尔在解除洛波特统治者对他施加的压力方面取得了微妙进展。

　　突破是从幻象开始的。由于史前文化的作用，他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方向。他看见一个蓝白色、微不足道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们将在一场全球内战当中自我毁灭，牺牲掉行星上所有的生命。当然这场内战的结局还有另一种可能：它将使整个人类陷于巨大的灾难和困苦当中，而他至少能为这个种群提供幸存的机会。

　　幻象还在一股从地球升起的龙卷风当中为佐尔展示可能发生的未来。这股龙卷风足有一百英里宽，它充满了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行星的上空，它化作一只由诸多意念汇集而成的凤凰。凤凰伸展的双翼比地球还要宽阔，它庄严肃穆而又悲切的呜叫使佐尔挣脱了洛波特统治者的精神枷锁，然后这只鸟向上高飞，前往另一个星球。

　　获得自由的佐尔开始了他报复行动。他把ＳＤＦ－１号在洛波特统治者眼皮底下藏起来送往地球，甚至在因维德人的进攻中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他都曾在幻象中见过。最后一个可以制造新的史前文化能量的矩阵就此消失，而其佘的矩阵，不是被耗尽就是在战争中损毁，只有佐尔才拥有这些发明创造的秘密。飘浮的探测星云就是因维德人用于侦察的猎犬，洛波特统治者们对此感到异常恐惧。他们既对佐尔本体的动机知之甚少，又对佐尔所看到的幻象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狂热的敌人很快将会通过遗失的史前文化能量找到没有还手之力的自己，除非波特统治者能够很快在地球上取得胜利。

　　要达成这一目标，第一步就必须迅速、彻底地消灭爱默森的派遣部队。除了飘浮到地球附近的怪异星云，就没什么其他动向了。技术员是这么汇报的，然而爱默森仍然感到担心。

　　敌人的舰队还停留在远程轨道上，这样就为人类的派遣部队留出了穿越的空间。爱默森的舰队已经顺利通过了敌人攻击艇的最佳拦截点。人类很快就可以飞过航线当中和入侵者最接近的一点，然后全速飞向月球。他让护航部队扩散开进入战备状态，这时，他的指挥舰已进入了星云的边缘。

　　舰队顺利离开星云，并穿过和敌人最接近的地点，船员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爱默森却更加警觉了。洛波特统治者通过史前文化罩搜集了大量的数据，“人类在没有遭遇阻拦的情况下穿过他们最可能遇袭的地点时，一定会很麻痹大意。”赛赞猜测道。

　　“准备消灭他们。”他发出了命令。“你在捣鼓什么，路易？”黛娜叫这个瘦长的下士。这时他正弯着腠在射击训练模拟器上忙个不停。

　　“找要赢回欠你的那两杯啤酒。”路易得意地说。他摆弄着主系统，改变了几个接口的位置，又(禁止)了一个持殊的编辑器。“你会大吃一惊的。”

　　黛娜嘲弄说：“得了，路易！就算对机器耍了再多的伎俩，你也不可能打败像我这样大小的战士。”

　　他最终还是不可能取胜，就算在这个他亲手设计的“猎杀生化机器人”模拟器上也是一样。她乐呵呵地看他忙个不停，这种设备可以帮助队员们进行“手－眼”的协同训练，这总不会有什么害处。她只是有些惋惜：这台摆放在南十字军士兵俱乐部的模拟器的座舱和炮塔并不适于安放在反重力悬浮战车内，否则她不管是用求、用借还是偷的手段，都要给第十五小队的战备室弄上一台。

　　思维帽扣在了控制洛波特机甲的大部分职能，但里面的战车手仍然得了解机甲中的的仪器，这就跟舌头要知道嘴巴的意图一样。不但在第十五小队，甚至在ＴＡＳＣ部队和其他兵种当中，供单兵部队使用的特定机甲座舱模型内部都附带设置了便溺间，这样坐在里面的士兵就能够在当官的美其名曰“空闲时间”内，反复记忆仪器的操控方法。

　　路易已经在做最后的调整了，他说：“这可是你说的。”他爬进模拟器，摘掉了几乎从未取下的——甚至在沐浴和睡眠时也是如此——大个四方暗色护目镜，这个举动把她吓了一跳。摘下眼镜之后，他的面部显得开阔了些，但却令人感觉十分怪异。

　　黛娜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路易。毫无疑问，路易是个很有性格的技术天才？据说他曾经拒绝过多次深造的机会，并谢绝了不少研究机构的邀请，只因他喜欢乘坐反重力悬浮战车参加行动。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乐意在一个没人对他指手画脚的环境下搞些修修补补的改装工作。

　　他还立了一次大功——他对洛波特统治者旗舰的动力和驱动系统进行分析，使得第十五小队在行动中让敌舰丧失了运动能力并被击落——这一重大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他。自从另外几艘敌舰完成了旗舰的回收，并且汲取教训严加防守之后，地球就再没有击落过敌人的母舰，再没有取得过那样浩大的胜利。后来，路易又拒绝了调往研究和发展部门，还打有那些个什么智囊团的邀请。

　　现在，他把护目镜搁在一边，换上一副闪着银光的Ｖ字形黑色环形护目镜，那些在市区街边闲逛的牛仔就喜欢这类装扮。

　　邻座的两个身着跳伞服的技术军官正在低声谈论爱默森的战斗斗任务，他们突然发现模拟器边上热闹起来，周围挤了不少ＴＡＳＣ部队的飞行员和ＡＴＡＣ部队的装甲兵，另一些人也凑着热闹呼喊喝彩。他们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皮包骨头的高个子下士正以所有的模拟器——甚至连真实机甲都自叹不如的速度和准确率把一具生化机器人模型轰上了天。

　　于是这两名军官拨开人群挤上前去，只见那个下士正挥舞着一个卡带适配器①向大家解释说，那是一个和他的眼镜相连接的计算机增强瞄准器，它甚至比思维帽还要前卫。

　　【①卡带指的是类似游戏机卡带之类的东西。在动画片首映的时代，数据的载体主要还是卡带和磁盘。】

　　“我把它称为视觉跟踪火力系统，简称ＶＴＦＳ，”路易骄傲地告诉周围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它‘瞳孔手枪’。”

　　“可以让我看看吗？”一名军官说着，伸手去取这个卡带。

　　路易突然警觉起来，黛娜也盯着那两个军官。

　　“克伦威尔少校，洛波特技术研发部门的”这个军官说，他也介绍了自己的同伴，“这位是捷瓦西少校。我想，我们可以利用你这套系统加强我们的模拟训练，我们可以帮助你升级，我们负责提供咨询、协助，还有技术资源：这是唯一的母带吗？”

　　“不——不是。”路易回答，他感到有些不对劲。

　　克伦威尔把卡带塞进跳伞服的胸袋，“很好，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好好看看这个。明天下午一点整，你能到我的办公室来吗？”

　　路易结结巴巴地把目镜也递了过去。黛娜知道她的军衔压不过这两个少校，更何况他们在为最机密的研发部门工作。

　　但除此之外，她又泛起一种怪异的感觉，这种感觉和自己曾经听到过的某个研究项目，以及洛波特技术和史前文化有关。这个东西跟史前文化及史前文化实验有关联……她觉得不安，一种摇摆不定的恐惧感传遍全身，带给她难以捉摸的体会……除此之外，她又泛起一种怪异的感觉。

　　当她摆脱了这种想法时，克伦威尔走过来告诉路易：“我们期待能够和你合作？”

　　黛娜朝着一脸憨笑的路易绽放了一个真挚的笑容，“你这个小孩太聪明了！”她说。

　　在士兵俱乐部外头，捷瓦西对克伦威尔说：“干得不错，乔。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克伦威尔点点头，“马上把消息传给伦纳德和詹德。‘滚雷行动’很快就要一路绿灯了。”爱默森的部队已经距离月球很近了，这时，洛波特统治者的舰队如同幽灵一般出现在他们周围。监视器刚才捕获到它们的身影，可还没等缓过神来，它们就把地球舰队给包围了。

　　这正是将军所担心的。洛波特统治者曾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地球的探测系统进行渗透。拒绝承认敌人的能力是没用的，而且入侵者居然可以忍耐这么长时间，直到可以利用最佳战术优势的时候才出击。敌人来得正是时候，派遣舰队已经改变了战斗阵型准备向月球接近，不过这样就步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爱默森重新下达命令进行部署，而外星人的母舰也放出了几十架扫帚形的攻击艇。爱默森的战斗巡洋舰“三星号”就处在阵型当中，他准备杀出一条血路前往ＡＬＵＣＥ基地。

　　蓝色的生化机器人像疯狂的机械黄蜂朝人类袭来。Ａ－ＪＡＣ机甲紧急起飞的命令已经下达，派遣舰队也射出异常强大的火力以清扫道路，同时阻止生化机器人靠近。玛丽·克里斯托又一次率领黑狮小队登上Ａ－ＪＡＣ机甲。作为战斗机部队的长官，现在她将指挥大批的洛波特机甲战士，责任重大，希恩的背叛带来的悔恨和痛苦都被她一股脑儿甩在了一边，爱情是留给傻瓜的，现在还是玛丽·克里斯托干她最擅长的事情吧！

　　生化机器人和Ａ－ＪＡＣ机甲互相追逐、打击，高热原子核反应的闪光照亮了这片无名的太空。厮杀立刻展开，伤亡也越来越多。

　　玛丽把一具生化机器人打得栽下了反重力悬浮平台，那一具圆形的平台失去了控制，朝着无尽的宇宙继续前行。然后，她变换为铁甲金刚模式，并且命令其他成员也照着办，她打算趁着敌人短时间的混乱突然改变战术。

　　几艘攻击艇冲过来朝大型战舰猛攻，但很快就被还击的火力打成了火球。船壳被打穿了一次又一次，炮弹夺去了人类和克隆人的生命，太空成了等离子束的大漩涡——到处都是炙热的射束，引擎喷射的火焰，还有濒死的战舰燃起的大火。迈尔斯·柯克兰教授提起十二分的警觉问道：“詹德博士，因维德星云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它甚至可能对爱默森的部队发起敌对行动。您确定我们不用给他一点暗示吗？也许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军事管制总部就深埋在地底，他们正位于一间洛波特技术建造的富丽堂皇的茧形大厅。他的话音中带有一种无法抑制的颤音，当詹德用那双怪异的眼睛盯着他的时候，他就抖个不停。詹德的眼睛里只有瞳孔，没有虹膜或是眼白，任何人都无法长时间和他对视。

　　比他的眼睛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是他身上散发出的能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他精心挑选出来的弟子。那是史前文化的力量。在外界看来，他也许只是个样子略微有些古怪的学者和地球联合政府的首席科学官员及顾问——中等个头，不胖不瘦，额上有一撮凌乱的头发，一身皱巴巴的制服，还是个理论家，但坐在桌前的七男一女对此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拱形会议室里的这群人当中，既有科研人员，也有神秘主义者。和一排最新式的计算机设备以及詹德自行研发的系统摆放在一起的，是略有些霉变的《微型植物标本以以授詹姆斯的著作》的副本，外加几件护身符和诺斯替教徒的随身器具①。此外，还有一张埋藏着ＳＤＦ－１号土丘的卫星放大照片。

　　【①诺斯替教：初期基督教的一派，尊重某种神灵的直觉，含有西亚，东亚哲学，曾被视为邪教。

　　詹德坐在黑曜石会议桌的首席位置上望着柯克兰。

　　他说话的口吻很是微妙，“除了我们自己留存的记录之外，我抹去了所有和因维德、史前文化矩阵以及生命之花有关的信息。你认为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你趁我不备把它们透露给伦纳德和他的那帮军事白痴，或者地球联合政府的笨蛋们？也许我在你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一年多来，柯克兰一直对詹德言听计从，现在他冒出一股逆反的思绪，他觉得不能再这么猥琐下去，应该对人类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他对这个科学家拟订的神圣计划产生了质疑。他和在场的极少数人——贝齐、罗素等等——是地球上除詹德本人之外为数不多的知道他如何改变历史的人。

　　“面对现实才是塑造力的本质，难道你还不明白？”詹德接着说，“战争就是这个本质，如果没有了上天的启示，你以为潜藏在黛娜·斯特林体内的能量还会被别的东西释放出来吗？”

　　和因维德、史前文化矩阵以及其他事物相关的信息和数据都是从天顶星人领袖艾克西多、布历泰以及格罗弗舰长、米莉娅·斯特林和其他一些始终处于离度戒准状态的人身上获得的。自从朗、亨特以及其他人搭乘ＳＤＦ－３号离开地球开始远征之后，詹德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让所有知情者加入了他的阵营。抗拒者只有死路一条。

　　“史前文化对历史的塑造力正朝着某个瞬间移动，”詹德提醒所有的人，“这一瞬间很快就会到来，我可以感觉到。我要对这个瞬间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绝不允许任何东西对它形成阻碍。”

　　瘦长脸，火红头发的柯克兰咽了口唾沫，他的一个兄弟就在爱默森的攻击部队——可能他很快就会成为塑造力的牺牲品，但他知道，对于詹德来说，这根本不足挂齿。

　　尤其让柯克兰浑身不自在的是，罗素就坐在他的旁边。此人是前任参议员和前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首脑。在第一次洛波特战争当中，野心和偏见使他首当其冲地成为重大失误和过失的祸首，地球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现在的罗素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野心了，他只算得上个行尸走肉。他成了詹德手下一个目光空洞的走狗和奴隶，和他的主人一样，他就像个活生生的幽灵。

　　柯克兰鼓起勇气说：“我只是想——”

　　“你只是想对这种塑造力进行干涉，好把你的兄弟救出险地？”詹德插了进去，“别这么大惊小怪的！为什么你试图把他调离这次任务的所有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我正在对你进行考验，考验你的忠诚。你动摇了，所以你没有通过测试。杀了他。”

　　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轻柔，但他们立刻就动了手。罗素旋即起身离座，向柯克兰扑去。坐在他的另一侧的贝齐——他是柯克兰的同僚，在大学时期他们就是朋友，也没有丝毫犹豫，他帮着掣岽把柯克兰掀倒在地面上。

　　詹德的其他门徙也争先恐后地冲上去，生怕没能通过最新一轮的测试，甚至端庄的米利森特·埃德威克也朝这个注定要死的人踹了几脚。詹德坐在那里看着这一切，嘴里咀嚼着生命之花干枯的花瓣。

　　柯克兰倒下了，他的椅子也翻倒在地，尖叫声很快就平息了。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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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要挥一挥拳头，

　　将军们就带着我们步入死亡。

　　他们一个都逃不掉，

　　他们一个都逃不掉！

　　                         ——鲍伊·格兰特，《向吉尔伯特和苏利安致歉》





　　鲍伊又一次敲击着琴键，尽量让自己不去想派到外太空的打击部队。

　　“不觉得有点无聊吗？”希恩靠在钢琴边上问道。

　　“不。”

　　“我不是说你，鲍伊，我指的是那两个人。”

　　他朝黛娜和路易指了指，他们正在一台模拟器上忙个不停，那个东西好像被彻底拆开了，各种零件散落得到处都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战备室而不是修理平台或者维护车间工作，个中奥秘不得而知，也许黛娜是想把他们引诱过去帮忙。

　　有了研发部门的授权，黛娜在霸占了俱乐部里的那台模拟器后，她和路易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不过到目前为止，研发部门竟没有一个人前来协助他们使用那台机器。

　　“我开始怀疑克伦威尔并不是想把路易的小发明用来进行模拟训练。”希恩喃喃道。

　　“我只是很喜欢机器。”路易边装配零件，边向黛娜解释，“只要装配得当，它们不但能够拓展人类的潜力，而且决不会令你失望。懂得这种诀窍的人可以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海阔天空的智能，多么美妙的机器逻辑！”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她讥讽道。

　　理想社会？孩子，这是怎样的一台机器啊！

　　路易想亲自进行最后的测试，但黛娜为了得到这个机会便拿出军衔来压他，路易很宽宏大量，便屈服了。她戴上护目镜，跳进了模拟器，于是一场大屠杀就此开始。这是对老式思维帽的一次质的突破，她在模拟器上得到了非常高的分数。在另一处地方，爱默森的三星号旗舰正在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牵制性攻击行动，它把敌军部队的主力引诱到一边，好让更多严重受损的派遣舰只奋力逃往ＡＬＵＣＥ基地。

　　“我们承受不了更多的打击了！“格林喊道。

　　这时，三星号又一次被敌人的炮火撼动了。

　　“我知道。”爱默森冷静地说，“给我飞船的精确坐标，通知动力系统，在两分钟内我们需要飞船紧急开启最大功率。”

　　“是，长官。”罗谢尔应了一句就去忙他的工作了。格林朝这个他辅佐多年的人投去充满疑问的无声的一瞥。

　　“我们要制造一次奇点效应。”爱默森说道。

　　所有人都知道他将采用研发部门秘密运往飞船供他使用的那台神秘的“特殊仪器”。有传言说，用这台仪器甚至可以探测到詹德本人的踪迹。

　　这条策略就是在飞船所在的位置创造一个小型黑洞，飞船本身立刻就会被送往另一个维度空间。这种奇点效应将会把黑洞附近的所有物质吸进去并彻底摧毁。这项理论还没有经过任何试验，部分设备是根据艾米尔·朗博士在现已摧毁的ＳＤＦ－１号上取得的研究成果制成的。

　　“然后，敌舰就会在短时间内被拉成碟形，被这种特殊效应吸走，然后永远消失。”

　　格林嘟嚷着：“也许吧。”

　　“我们必须尝试，否则必死无疑。”爱默森指出。

　　敌人的又一次齐射震动了三星号，为爱默森的话作了最好的注脚。

　　能量读数看来已经错乱，它突破了所有的安全因素和过载极限。爱默森的手里挺着麦克风。

　　“克里斯托中尉，你和其他的ＴＡＳＣ战斗机必须尽可能地把所有的敌人引到三星号附近，并做好疏散准备，收到信号后立即逃离，时间大约是六分钟。明白吗？”“你们都听明白了？”玛丽告诉黑狮小队的成员。

　　这是她参与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打了就跑，让敌人的攻击艇、战舰和生化机器人追上来；使用假动作和避让技巧不让敌人从后面攻击得手；避免和它们缠斗，不让敌人改变方向以及防止被敌人拖住；保护好战友，但绝不能呆立在原处；尽量不去理会已经被敌人牵制住的僚机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剩下的就是静候时间跳转为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三星号周围到处都是缠斗着的机甲，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最宏大的空战展开了。敌人的部队几乎是随心所欲地向爱默森的旗舰开火，但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

　　这时，玛丽听见爱默森发出疏散撤离的命令，Ａ－ＪＡＣ机甲立刻开启了所有推进器掉头就走，留出用于碾磨生化机器人和敌军战舰的空间。

　　爱默森看着指示器，时间一到，他就扳动了开关。

　　“嘶嘶”作响的能量把战斗巡洋舰包绕起来，就像一条高速爬行的毒蛇绕着船舰嗖嗖嗖地就过去了。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扩张成一个球体，大得足以包容整艘战舰。生化机器人呆板的面甲被辐射的火焰所照亮。

　　那是宇宙的烟火。随着光焰被施瓦兹希尔黑洞的半径吞没，一靠近业已消失的地球旗舰的生化机器人和飞船都被潮汐般的巨大引力所摧毁，入侵者被吸入了虚无的空间。

　　那些距离稍远一些却又无法逃离的敌舰质量急剧增长，它们也跟着被卷了进去，消失在视野中。除了一小部分的漏网之鱼外，洛波特统治者最具实力的攻击部队都彻底报销了。

　　玛丽正等待着三星号的出现，她祈祷这次行动最后和最关键的部分不要演变成一场灾难，这时，炮火撼动了她的Ａ－ＪＡＣ机甲。

　　“该死的！”她喊道，赶忙把这个趁火打劫的家伙逼到死角。尽管这是在没有大气的太空，她还是通过带角的头盔想像着空战的机动动作。

　　还剩下一艘敌人的战舰。

　　随着敌舰的来袭，其他Ａ－ＪＡＣ机甲纷纷散开，用主炮和次级武器发射出令人恐惧的火力。它显然被打伤了——由于行动缓慢才没有被特殊效应的致命引力卷走，躲过了这一劫。

　　现在它就位于黑狮小队的上方，它仍然能够对三星号进行致命的打击，如果爱默森的战舰重新出现，必然会被它打个措手不及。

　　玛丽迅速下达命令，黑狮小队朝敌人的无畏战舰猛扑，他们如同猛犸周围的狼群又撕又咬，尽管承受了重大伤亡，他们还是一次次地发起攻击——诱使这艘战舰进入黑洞所在的位置。

　　但克隆人也不是瞎子，他们目睹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挣扎着逃离那片区域。洛波特统治者的战舰集中剩余的能量，向安全区域奔逃。

　　但它发现另一艘飞船挡住了去路，尽管刚经历了第二次爆炸的萨拉米斯号还在晃个不停，而且船身的破洞远不止船壳表面所见的那么多，但它还是挡住了外星人的飞船，用几门仍旧可以使用的火炮对敌射击。

　　萨拉米斯号的舰长和大多数军官都已经阵亡，现在负责指挥的正是科莫多上尉，而且他知道自己乘坐的正是一艘行将损毁的飞船。引擎快要撑不住了，他和他的船员们对此都无计可施，惟有拼个够本而已。

　　萨拉米斯号开启着即将失效的引擎，迎着敌人的火力径直往前冲。

　　引擎的所有读数都开始变红，护航驱逐舰在剧烈颤抖。

　　“我爱你，诺娃！”科莫多低声说道。

　　萨拉米斯号消失在一片光芒之中。“好了！所有人分头寻找飞船！”玛丽下达命令，Ａ－ＪＡＣ机甲向各个方向进行搜索。

　　玛丽开始意识到自已的估算有误。也许她算错了方位，也许爱默森的飞船再也回不来了。这时，一个巨大的闪着亮光的球体跃进敌人所在位置的附近，船体向外涌动着彗星般的火花。

　　尽管爱默森重新回归战场产生的爆炸远不及天然黑洞释放出的能量衰退产生的爆炸，但也足以使敌人的战舰汽化。转眼之间，三星号孤零零地飘浮在太空，这时，玛丽放声大笑，爱默森也准备和派遣舰队的主力会合了。伦纳德最高指挥官向地球联合政府委员会传达了爱默森将军获胜的消息，获取了他期盼已久的荣耀，他的脸上挂起了自鸣得意的神情。他的内心翻腾不止，他最终定会取得属于他自己的胜利！

　　当他回到办公室，电话里传来的好消息让他感到眼前一亮。

　　“是研发部门的克伦威尔，”他的副官赛伍德说，“他们从一名ＡＴＡＣ部队士兵那里得到了自动瞄准系统并完成了改装。大规模生产和改型工作已经开始，现在一些特别部队的改装工作已经完成。”

　　现在，我们可以着手准备我的进攻计划了。伦纳德十分高兴。他对召集来的参谋人员说：“先生们，现在是发动致命一击，夺取或者摧毁敌军旗舰的时候了。我们可以让驻扎在地球的部队和ＡＬＵＣＥ分遣队同时出击。”

　　“告诉爱默森将军，我要他尽快返回地球，这次战役，我要他做我的战地指挥官。”

　　我再给你安排个苦差事，爱默森。你好运气总会用完的。“所有人都听着！”黛娜的口气十分轻快，因此第十五小队的成员都知道这次简报将不会再是颁布和模拟战斗相关的消息了。他们都凑到修理平台前，围在她的四周。

　　她打断了小队惯有的讨论和嘀咕，让大伙安静下来，这才指了指鲍伊，“你的朋友爱默森——我指的是爱默森参谋长——已经和他的派遣队抵达了ＡＬＵＣＥ基地。”

　　她看见鲍伊猛地提了一口气，然后又故意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噢，太棒了。现在我们又要打更多的仗了。”

　　“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中尉？”安吉洛插了一句，他注意到黛娜被鲍伊的反应所激怒，因此想把话题拉回正轨。

　　这句话不知道怎的触动了她的个性中严肃的一面。这个高鼻粱的军官现在一点都不像过去那个不守纪律的野孩子了。她摆出十足的指挥官嘴脸，不给人一点喘息的余地，“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进入战备状态，准备在四十八小时后参加对敌军旗舰的全面攻击行动。爱默森少将令。”

　　她让人群中的喘息和惊呼持续了好几秒钟，这才打断了他们，“全体人员！散开，跟我来。”

　　他们嘟囔着跳到速降梯上——它像传送带一样无休无止地向下运动，把他们送往停靠着反重力悬浮战车的车库层。大伙儿刚从速降梯上跳下来，就发现这里有曾被其他人动过的迹象——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极其神圣的机甲上工作，这已经触犯了ＡＴＡＣ部队所惯有的传统。

　　地上到处都是零零散散的部件和器具以及遗留下来的工具。他们流露出备受欺瞒的神情，这才明白为什么前段时间大伙儿都被指派了各项具体的工作，却不让他们靠近摩托车库的地下层。

　　“经过研发部门的改进和模块扩充，它们已经具备了在太空中作战的能力。”她把简报中听到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背了出来。“适应一下，你们会在每一辆战车内部找到操作手册和教学磁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用餐时间，我们要对每一辆战车进行一定的测试，并作一些空瞄练习。”

　　这一次，第十五小队的队员们并没有怎么埋怨，因为他们被自己的战车发生的变化给迷住了。机甲的外形只有少许改变，但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可以看见探测器和瞄准器都换成了新的，它们的外形更加紧凑，射程也更远了。生命维持系统和能量系统的体积比以前的要小，但效能却高了许多。这些就可以节省不少空间，以便提升火力和加装更厚的装甲。

　　队员们各自散开，赞许地看着这些战车，但还没有表现出对它们足够的信任。第十五小队突如其来的机甲改装让黛娜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但是她已经收到传递给自己的命令，而且她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好，你们都在这儿。”有个人在她身后说道。她回过头，发现站在自己跟前的正是穿着一身ＴＡＳＣ制服的布朗中尉：“它看起来越来越有趣了，不是吗？”他补充道。

　　“你要来参与这场有趣的盛宴吗？”黛娜说道，根本就没搭理他刚才那个问题。

　　布朗挤了挤那张帅气的脸，露出了一个逗趣的微笑，“我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他朝四周看了看，发现了动线号，“嘿，路易！恭喜你，我听说这套新的瞄准系统就是你构思创造的。”

　　黛娜转过身，看见炮塔座舱里的路易正坐在控制把手和计算机显示屏前面。他没有搭理布朗的问候。她又看了看ＴＡＳＣ的传单，“你——你是说那个模拟器上的小发明？”

　　“他们告诉我，那是模拟训练用的。”黛娜听见路易的声音在发颤。他仍然背对着他们趴在自己的控制台前。

　　希恩懒洋洋地躺在他的战车——坏消息号里，为新配备的增强火力欢呼。他检查了一下ＶＥＴＳ“瞳孔手枪”目标获取及火力控制系统。“每一个回合都可以做到先发制人。”他下了个评语。

　　听到他的话，路易大声呻吟起来。

　　“闭嘴，希恩！”黛娜尖声呵斥道，嗓子都差点喊哑了。

　　鲍伊觉得体内好像什么东西突然被折断了似的。在爱默森那场震撼人心的胜利之后，缺少足够战斗机的洛波特统治者会做些什么？如果缪西卡或是别的像她那样的人被封入下一具蓝色生化机器人的球形炮塔控制模块，而她又发现自己正处于他的瞄准器方框的中心，那又该如何是好？

　　“我受够了！”鲍伊大声吼起来，脖子和额头上青筋直冒，“坐在生化机器人体内的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是他们的敌人，难道你们都不明白吗？”

　　黛娜赶忙让鲍伊冷静下来，可还不等自己说上几句宽慰之辞，她就听到一阵咔哒声，同时感到背后有一股热浪袭来。黛娜和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扭头一看，只见路易·尼科尔斯手里正握着一枝火焰喷射器，巨大的能量包就放在他脚下的混凝土地面上。

　　谁也看不清他隐藏在暗色反射护目镜后面的双眼，但他全身上下都在颤抖。“这些研发部门的杂种根本就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他们撒谎，他们窃取了我的成果去干他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像那些克隆人，而他们就是洛波特统治者！”

　　他试着朝摩托车库的墙体射出了一束烈焰，随着合金的熔解，一束小一些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他估摸着自己的火焰喷射器具有足够的能量把所有的战车座舱模块通通烧毁，然后就要带着它去追杀克伦威尔和捷瓦西。

　　“他们把我们当作一群实验室里的动物。”路易绝望地对他的战友们哭喊着，一边四下挥舞火焰喷射器的锥形喷口不让他们靠近。

　　当初加入南十字军就是出于对它的信任，但意识和意识的产物都应该属于个人，应该由个人决定如何处置，这是他深信不疑的首要原则，否则，他自始至终参加的这场战斗又有什么意义？人类和洛波特统治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不是奴隶，不是傀儡，也不是实验宰里的动物！”路易尖叫着，将另一束滚烫的火舌刺向一堵隔墙，把它熔化、点亮了，迫使一个急于靠到他身边的二等兵向后退了几步。

　　实验室里的动物，这个词给黛娜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它使她对某些可感知的事物产生了幻象。我知道那是怎样一种事物！

　　安吉洛走上前来，朝下士迈了一小步。

　　“路易，现在木已成舟，不管我们去还是不去，爱默森和其他人都要参战。你这么干是在给那些该死的外星人帮忙。”

　　听到“外星人”这个字眼，黛娜退缩了一下，然后冲上前去把安吉济推倒在一边。路易的话唤起了她奇怪的感觉，并且触动了她。她把目光垂下来，看着狂暴的路易。

　　“动手吧，路易。”她朝战车竖起了大拇指，“把它们全烧了。”

　　安吉洛发出困惑和抵触的声音，可她又接着说：“如果你干不了，那就让我来！”她朝路易走去，和火焰喷射器的火舌仅有一步之遥。烈焰在她的前方来回跳跃着。

　　然后，她走到他的跟前，他把喷口移到了一边。“他们把我们给骗了。”路易垂下了手里的枪管。

　　“我知道，”她轻声回答。她从他手中接过了武器，再次把它对准了那群战车。

　　安吉洛走到火焰的威力范围之内，“你曾经发过誓的！”

　　“他们也一样，安古。”她淡淡地说。黛娜转过身要先把自己的座车瓦尔基里号烧掉。但她却发现另一个人影挡在了她的前面。佐尔正透过火焰喷射器的热浪直直地盯着她。

　　“我能够从双方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也许我是惟一可以这么做的人。”他告诉她，“人类绝不能战败、不能输，你听到我的话了吗？你们所有的人都听着：我知道驾驶生化机器人的克隆人死亡的感受。我经历过死亡——将来我也会和大家一样再次死去。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我们怎样才能生存下来，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为了这个，我愿意战斗，甚至愿意去杀人”

　　“死亡是自然现象，有时候它甚至是一种宽恕，但如果像奴隶那么苟且活着——相比起来，死亡就是一种奢侈了。”

　　他已经站到了她的面前，几乎是在对她轻声耳语。黛娜把火焰喷射器的喷口对着天花饭。佐尔扳开她的手指，关掉这件武器的保险。这时，路易从摩托车库跑了出去。

　　“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但绝不能人洛波特统治者取胜。”佐尔把火焰喷射器放在一边，平静地对他们说。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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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阿尔法！战术！装甲！队

　　如果你还是想不通，

　　最好换个活来干！

　　                            ——摘自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军士的日常训练口号   





　　面对克隆人首领的评估报告，旗舰里的洛波特统治者们对爱默森压倒性的胜利造成的损失并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的神色。

　　许许多多的战舰和蓝色生化机器人都完了，与此同时，这些即将用于机甲建造的原料也跟着灰飞烟灭。

　　“我们已经开始紧急生产新式的扩容型号三重生化机器人，主人。”捷达说道，“它们被赋予了因维德战斗机的火力。我们有能力大量生产这种机甲，而且它们可以胜过人类所有的武器。”

　　洛波特统治者们审视着面前这个三重生化机器人，它和佐尔·普利姆驾驶的红色生化机器人非常相似。在每一块球形炮塔控制模块上都有一个带角状物的因维德战斗机所配备的球体，能够让数以百计的佐尔——几百个最骁勇善战的战斗首领的克隆复制品投入战斗。

　　“这是我们的最高成就。”达哥斜眼瞧了瞧机甲巨大的双拳和武器，“它是所向无敌的。”

　　博卡兹也道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它的面前，人类的铁甲金刚简直不值一提。”

　　赛赞也附和说：“史前文化最终会落在我们手中。”

　　闪着金属光泽、两腿叉开的红色装甲机器人就站在他们面前，它大得足把整个世界撕成两半。洛波特统治者们确信自己必将取得胜利。

　　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各自都心照不宣，他们明白：人类的雄心壮志——也许将是他们的绊脚石。位于ＡＬＵＣＥ基地的部队正在维修机甲，抓紧时间舔舐自己的伤口。只要爱默森一声令下，他们将再次起飞，和他一同前往集结地。他们已被人类视作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

　　地球和月球都在南十字军的战舰下颤抖着，黑狮小队和大约两万五千名士兵正守着自己的武器静静地等待，不知道今天是否会战死在疆场。在福克基地，玛丽·克里斯托正在为她自己以及小队的全体成员的灵魂祈祷。她刚跟随爱默森将军在惨烈的突围战中从月球返回。随后她站了起来，像圣女贞德一样全身披挂，准备带着队员们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在福克基地发射场附近的一座大厦里，第十五小队正百无聊赖地坐等行动开始。他们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已经装进了飞船，似乎谁都不想开口说话，屋子里只剩下护甲磨擦发出的声响。好像军衔越高的人越懂得矜持：黛娜感到全世界的重量都压在她的肩膀上，而刚被调进小队的几个士兵即在地上摆弄着拼图。

　　那个破盒子——也就是ＰＡ系统的扬声器已经念叨了好几个钟头：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大家小心地进行最后的维护工作……以及更多不吉利的话。牧师和军事法庭机构也前往部队为士兵祈祷并着手解决各项事宜。

　　黛娜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见在远处的山坡上有一道被金属物体犁过的痕迹，那是洛波特统治者的飞船在前生——好像就是一个月前——坠毁时留下的。

　　“来吧，”她对ＰＡ系统低声呢喃。我可不在乎死亡，但我讨厌等待！“让我们把这只火(又鸟)送到烤箱里吧！”

　　希思漫不经心地兜了过来，他朝她臀部那块闪闪发光的护甲片拍了一下，“别紧张，船长。”

　　她猛地转过身，要是他靠得再近点儿，她肯定要给他一下子。难道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担当起指挥自己小队的重任，还需要他来认可吗？黛娜没有时间考虑更多的细枝末节或是分辨他话里的含义，就大声吼道：“闭嘴，评论家！”

　　他们两人都全身冒汗，咬牙切齿。要不是恶战在即。准备杀死或是被素不相识的敌人杀死，他们准会为这个不起眼的理由打上一架。

　　尽管身着笨重的护甲，鲍伊还是跳了起来，“住手，我们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洛波特统治者。大家都该好好想想。”这番话让他自己都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因为他本人都不会接受自己的忠告。他早就拿定了主意，不过那念头却和他的话截然相反。

　　安吉洛仔细查验了手枪的机械性能，“好好想想，好斗的家伙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静静地坐下来考虑该怎么完成这项任务？”

　　“安吉洛说得对。”佐尔冷静地说：

　　路易轻蔑地打了个响鼻，“你说得倒轻巧，佐尔。但我们人类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在被杀死之前。”

　　佐尔并没有对这番奚落进行反驳，“你说得对：我不是人类。我希望能够多想起一些事情，但我只能清楚地记住一件事：在我的意识被洛波特统治者所控制的时候，我根本无法像现在这样具有自己的人格。

　　“我要把他们毁灭，不人我的悲剧在别人身上重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很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话，你们自然也都能明白。”

　　有好几秒钟时间，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他们在战斗中不知道出生入死多少次，为了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忍受得已经太多。但佐尔话音中却含有某种平和的信念，使他们都没有出言讥讽。

　　“我绩住了。”安吉洛率先打破了沉默。接着有几个人点头，也有几个人赞许，第十五小队很快就像过去那样以最热烈的情绪鼓起掌来。旗舰上的洛波特统治者们看着三位一体的科学家，“我们观察到人类正在进行战前准备。”赛赞说，“他们竟然不可理喻到打算用这般拙劣的战术来对付我们的地步。你们探测到他们准备迎击因维德探测星云而展开攻击的迹象了吗？”

　　几位科学家飘浮着靠近了他们的小型史前文化罩。在另外几处洞穴一般的舱室内部，克隆人首领、政治首领以及其他三位一体的成员都肃立各自飘浮着的史前史化罩前静静地观望。

　　多瓦克——科学家的头目回答道：“根据我们监测和拦截到的信息，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对那片星云采取行动，他们正准备发动一场针对我们的全面进攻，”

　　洛波特统治者迟疑了一下。也许下面的原始人对因维德人的威胁一无所知，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次洛波特战争中，那些投奔到人类阵营中的天顶星人对因维德人以及探测星云可谓了如指掌。也许人类希望从因维德人那里得到援助。

　　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希望注定要破灭。除了自身，因维德人对所有种族都持有毫无任何来由的恨意。

　　无论如何，即使因维德人来袭，人类也不可能用他们自身的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命来做挡箭牌——除非他们想把史前文化矩阵从地球上彻底一扫而空。

　　如果没能做好应对因维德人的准备，把可以再生的史前文化矩阵牢牢控制住，洛波特统治者也会随之灭亡。命令终于下达了，黛娜一把抓过带翼的头盔，上面长条形的合金饰物就像希腊武士头上的羽毛。

　　“好了，第十五小队！上车，我们出发！”在发射场外面，刚才一直在监督装卸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诺娃，从百忙当中挤出了一点时间和布朗中尉见面。

　　“可怜的科莫多，听到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告诉她，“我知道那件事让你很尴尬——但你给了他鼓舞，诺娃。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后悔。”

　　由于担心告别会成为不祥的预兆，她差点下了决心不和丹尼斯见面。她在内心挣扎了一番后，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好好保重，我还会来看你的。”他笑了笑。

　　“那不是该我做的吗，丹尼斯？”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开始发颤。

　　他耸了耸肩，“没什么可担心的。只不过是‘射击俱乐部里的另一天’罢了。”

　　然而，南十字军的前景并没有那么乐观。

　　她费了不少周折才弄明白为什么自已对他这么在乎，尤其是夹在对佐尔的狂热和对科莫多上尉的伤感当中。起先她还只是因为给他造成了麻烦而深感愧疚；后来，他在追逐玛丽·克里斯托的竞速赛中挺身而出，又在黛娜乱点驾鸯谱的行动中担任了司机的角色，这才引起了她的敬慕之情。

　　但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和他始终都能坦诚面对种种不幸的乐观精神有关。她觉得他要比自己印象中的那个人更亲切、更优秀，更富有同情心。

　　警报器又响了。“我得走了。”他说。

　　他转身离去，但她握住了他的手腕，“丹尼斯，小心些，就算为了我？”

　　他的脸上露出帅气的笑容，点了点头，“等着我。我们很快就会相见的。”

　　她点点头，觉着他似乎只是一个幻影。她无法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告诉他：为了我平安归来，因为我似乎已经爱上你了。

　　他小跑着朝运输舰奔去，而她只得匆忙躲进掩体。引擎再次开始轰鸣，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的下一阶段开始了。从ＡＬＵＣＥ基地出发的舰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洛波特统治者不愿对人类的强势开局做出反应，而是选择静观其变。地球的打击部队已经进入预定位置准备进攻。

　　黛娜发现鲍伊待在封存着第十五小队反重力悬浮战车的运输船船舱里。她鼓励了半天终于让他开了门，他一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自从遇见缪西卡和佐尔以后，我和那些生化机器人作战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应当责怪生化机器人当中的驾驶员！就像古时候的某些军队，他们驱赶着无辜的战俘，让他们冲在前头遭受屠杀，以获取战术上的优势！”

　　“鲍伊，我可以理解。你会产生这些想法并没有错——”

　　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但他用力一震，把它推倒在一边，“我已经快要崩溃了，黛娜，我的脑子很乱，你不明白吗？我没办法再干下去了！我会让你们失望的！”

　　这是一次庄重的交谈，因为第十五小队的所有成员都知道——所有的士兵也都知道——他们打仗可不是为了地球联合政府委员会，不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也不是为了妈妈做的水果蛋糕。不，你之所以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自己的伙伴，而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

　　“鲍伊，我们之间始终都坦诚相待，那么我告诉你：我也有这种体会。”

　　“可是黛娜，这种感觉并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做！啊！那么，就是说你也无计可施了，中尉。我要依靠自已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只有一半人类的血统，”她突然说，“我猜，我和佐尔以及其他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亲缘关系。我也不想杀死任何一个克隆人。可是，鲍伊，朝另一个方面想想，记住佐尔说的话！”

　　她伸出手揽住他的肩膀，把自已的脸颊朝他靠上去，“我们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再在地球上发生，鲍伊。”她低语着，“我们同样不能让它发生在第十五小队身上。”几个星期以前，洛波特统治者的舰队就曾经粉碎了地球人肆无忌惮的进攻，现在它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它的能量储备已经跌至相当低的水平，激烈的战斗造成的巨大损耗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了。

　　随着人类打击部队的靠近，地球的能量炮弹和外星人毁灭的光束交织得同荨麻一样密集。

第十五小队的成员密闭好自己的护甲，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等着尾随黛娜的瓦尔基里号冲向发射台。他们收到了命令，小队负责的战术区域①扩大了一半，因为在敌人的一次齐射中，第十二小队已经随着夏普斯堡号战斗巡洋舰上的其他成员被炸成了碎片。

　　【①专业术语叫做ＴＡＯＲ。】地球的舰队拿出所有的武器向敌舰猛轰。坐在旗舰中的爱默森望了一眼，从那张铁石般的脸上就能知道，刚刚收到的消息并不乐观。

　　“导弹、动能弹、能量束——看样子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对敌人造成重大损伤，长官。”格林告诉他。

　　敌舰没有出现洛波特统治者曾经使用过的六角形“雪花”防御力场，但格林的话却是无可辩驳的实情。足以发起一场相当规模的世界大战的军火和毁灭性的力量投送到入侵者的飞船上，却没能取得一点效果。

　　“有可能是某种我们从未见过的防御护罩在起作用，否则就是他们的船壳过于坚硬。”爱默森回答说。但我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对整个计划做出大的变动，或是停下来思考，这次行动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根本不可能说停就停了。

　　“继续进攻。”罗尔夫·爱默森迫使自己说出这句话。他尽量不去考虑伤亡问题，而是把焦点放在如果舰队战败地球将会落个怎样的结局上。他曾经看过佐尔的任务报告的摘要，以及佐尔对洛波特统治者手下的生命形式的描述。

　　“加大攻击力度，”爱默森说，“准备派出战斗机，然后再把把战车送出去。”

　　冒着入侵者泪滴形火炮发射的狂暴粒子束，地球的战舰靠了过来，它们也朝敌人倾泻着洪流般的火焰。一堆又一堆的重型火箭和天空霸主型导弹带着火焰和死亡向前涌去，整排的箭鱼式导弹和冲击钻式导弹都已经打空，需要重新装填进行下一轮发射。

　　玛丽·克里斯托准备率领ＴＡＳＣ部队出击，她默默地祝福希恩小心保重好他自己。一场近距离、高密度的导弹齐射使得地球人的军队损失了一艘护航驱逐舰，并使得一艘护卫舰被拦腰折断；不过，地球人也把外星人的旗舰外壳撞开了一个缺口。与此同时，第十五小队正要离开发射舱口，他们正坐标着执行下一阶段的任务。

　　Ｇ３机构无法对既定任务进行修正，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钻入飞船内部，让它失去机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对他们实施压制！

　　装载了附加设施的反重力悬浮战车群像螃蟹和海龟那样密集地排布着。他们开启了喷着蓝色烛焰般的反冲推进器向下跳落。

　　他们接触到的外星战舰的顶部竟然和第十五小队的营房差不多大。那是一个千疮百孔、形状极不规则的大洞，洞口的边缘翻卷开来，黑色的装甲足有七码厚，从里面冒出黑色的烟尘和气体，就像一个大烟囱。这个洞口就位于一个山一般高大的螺旋状金字塔的左前方，路易坚持要把这个金字塔形的建筑称为“洛波特奶嘴”。

　　对整个个反重力悬浮战车小队来说，这里还是显得窄了些。黛娜可不想像桶里的鱼一样挤在一起。没有人知道这个缺口将会在什么时候被维修机械封闭，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在她的命令下，ＡＴＡＣ小队朝着洞口缓缓下降，希望走过这一趟之后还能够活着回来。

　　到处都不见生化机器人的踪影，黛娜在心里默念道。

　　我可不喜欢这样，安吉洛对自己说。“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术，真是奇怪。”赛赞说道，在他的语气中，困惑的成分多过不安。

　　达哥离开用于观察第十五小队行动的水晶面板。“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达哥说。这时，不断下降的机甲顺着开裂的船壳缓慢地从他后方驶去。

　　“是的，我相信这是检验我们的新型因维德战斗机的时候了，”赛赞同时说道。

　　达哥回过头吼道：“科学家！快点！”

　　刚才还在高高的回行干道和飞船操控系统上方的那一组三位一体漂浮出来，“有什么指示，主人？”

　　“立刻部署我们的三重生化机器人因维德战斗机，对抗这些人类机甲。”

　　“马上就去！”几名科学家转身执行任务去了。

　　博卡兹看见第十五小队绕过来又作了一次穿场，他把纤细萎缩的手收成了拳头，蜘蛛般细长的手指似乎并不适应这种强硬的动作。“真是奇妙！这些孤军深入的家伙竟然真的以为能够战胜我们！”外星人旗舰内部的一个巨大舱室里展示着一个鬼魅般的梦幻场景：粉红色的房间布满了高高供起的史前文化能量输送管道，管道的交汇点到处都是一簇簇葡萄般的球形物体。

　　在能量供给和监控系统的下方，三个一组排列起来的因维德战斗机就像一群爬虫，狂暴的战争驱使这些身形庞大的巨人向外涌动。

　　生化机器人的胸部装甲是敞开着的，它们的肩甲也竖了起来，头盔的下部面甲向上抬，露出了球形的指挥塔，它们神秘的飞行员们将以修炼瑜伽般的特殊姿势坐在里面。

　　多瓦克的声音传了出来，“因维德战斗机三位一体的瓦达·普利姆，进入你的机甲！要快！你的人类猎物已经到附近了！”

　　闪光从悬挂着葡萄状物质的拱形交叉路口倾泻进来，它照亮了三人一组的年轻男性克隆人，这几个瓦达·普利坶有着火红色的头发，外貌和佐尔的本体十分相像。它们背对背地站立着，生化机器人胸部的护甲像吊桥一样降了下来。

　　“准备好向人类开战、他们竟然敢亵渎神明！彻底消灭他们！”

　　“三位一体是永恒不变的！”一名瓦达·普利姆赞颂道，这就是因维德战斗机系统的实质：在以毫秒为单位的基础上，能量、意识、思想——史前文化能量——在三位一体的乘员和机甲之间可以实现来回传送，这样，每一台机器和驾驶员都能在战斗中明显地发挥出三重功效。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思堆，行动，火力，还有反应。”多瓦克拖长声音吟咏着，“记住这些，瓦达·普利姆！”

　　克隆人瓦达·普利姆回到了它们的球形控制防护罩内，准备猎杀前来进犯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黛娜率领着第十五小队以很低的矢量向前推进，准备进入敌人旗舰外壳的那个破洞。他们只希望这次行动要比上一回闯入洛波特统治者的金属世界来得更顺利些。

　　可不等战车进入飞船内部，事态就变得更复杂了，乘坐着反重力悬浮平台的巨人从船壳后部浓烟滚滚的深渊里往外冒。看到眼前的事物，黛娜的内心不由得一阵发慌：红色生化机器人！

　　三具，四具——她看到了六具生化机器人，也许烟雾中还有更多。她尽力做到不向绝望低头。六架红色生化机器人！“新的目标就在前面。”她说，她要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充满信心。

第十五小队朝三重生化机器人射击，向下收起的前部引擎罩扫描器和卤素大灯使战车的外形颇像一群充满愤怒和仇恨的螃蟹。反重力悬浮战车上下左右地移动，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进行机动。

　　敌人也分散开朝他们跃进，同时使用操控器和碟形手枪向他们开火，毁灭的光束像鞭子一样四处抽打。

　　黛娜发现了令她害怕的东西：它们都和佐尔一样快速且致命，而且具有完美的协调性。她试着驱散开在脑子里不断闪现的足以让人彻底崩溃的幻象。

　　三架追逐着反重力悬浮战车的生化机器人降到了较低的位置，它们举起了铁饼形的随身武器，就像牛仔在追逐迷途的母牛。

　　黛娜看了一眼，那辆战车正是佐尔的三位一体号。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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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死士兵的政客

　　生的孩子没屁眼！

　　一个也跑不掉，

　　一个也拉不下！

　　                                 ——鲍伊·格兰特，《向吉尔伯特和舒利安致歉》





　　黛娜喊道：“佐尔，快躲开！”

　　佐尔通过意识对战车实施制动，这要比做些花哨的机动或是伺机开火强得多。红色生化机器人的射束擦在旗舰的船壳上，正中佐尔本应到达的位置，就差那么一丁点，他的座舱就被敌人的炮火击中。

　　“差点挨了一下，不过我没事。”他沉着地说。

　　一支Ａ－ＪＡＣ小队收到了和ＡＴＡＣ部队相同的破坏任务，他们发现地球部队的齐射炸开了位于船首的货舱闭锁入口，他们的战机就像愤怒的黄蜂以闪电般的速度钻了进去。

　　多瓦克向瓦达·普利姆下了任务，“另一支战斗机组试图闯入我们的旗舰。调整战斗计划，马上消灭他们。”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Ａ－ＪＡＣ机甲这才意识到向他们进攻的机甲威力远远胜过自身，但为时已晚。

　　一架刚露面的Ａ－ＪＡＣ机甲像枝罗马焰火筒被炸开了花，第二架机甲也在船壳的裂口处被打成了筛子，碎片四散飞舞。红色生化机器人冲了进来，以极其完美的协调性开始运动和射击，而Ａ－ＪＡＣ机的反击对三重生化机器人战舰般的护甲不起丝毫作用。

　　“用Ａ－ＪＡＣ机甲是打不过他们的！”布朗中尉朝小队的幸存者喊道，“所有人都撤回去！实施规避机动！”黛娜有她自己的行动计划。她让自己的瓦尔基里号高高跃起，脑子里想像着变形的过程，她的头靠传感器接收到了思维脉冲，引导她的战车开始机体变形。

　　战车的各个部件开始滑动、重组，变成了铁甲金刚模式。它站在太空之中，这具谘波特技术铸就的格拉哈德①握着刚由战车火炮变形而成的步枪。她落在船壳上，两腿伸开站稳了身形，手中的步枪猛烈开火，安吉洛和鲍伊也跟着她以人形机甲的模式着了地。

　　【①亚瑟王圆桌骑士中的一人，是位品行高洁之士。】

　　三具红色生化机器人排成梯队冲了上来，它们的火力配合协调度相当高，大有扫平前方的铁甲金刚之势。安吉洛想到了他从蓝色生化机器人身上得到的经验，便停止使用重火力扫射，开始仔细瞄准。

　　他击中了领头的三重生化机器人的面甲，它碎裂了，随着氧气的泄漏，整具机甲也被击毁。它脚下的反重力悬浮半台还在轻微地摆动，而红色生化机器人却再也不能动弹了。

　　“我打中了一个！嘿，中尉，瞄准它们的面甲射击！”

　　但黛娜朝四周看了看，想弄清楚情况到底如何。

　　红色生化机器人的球形控制台爆炸了，瓦达·普利姆飞行员的尸体跌落进了真空，他的气息和鲜血都消散在一片红色的薄雾中。

　　他是人类，这是她亲眼看到的。他的模样……竟然和佐尔一样。

　　但她却说：“你们都听到安吉的话了！瞄准面甲！争取弹无虚发！”

　　鲍伊准备射击，但缪西卡的幻象却从脑子里冒出来召唤他，他呆住了。又有三具红色生化机器人从船壳下部升上来，它们压低了高度向前冲，想要把聚拢在一起的铁甲金刚打散，其中一发炮弹就打中了鲍伊的反重力悬浮战车。

　　黛娜和一名叫罗伊斯的士兵几乎是肩并肩地发射出猛烈的火力以掩护他，红色生化机器人被打得落荒而逃。

　　“你没事吧，鲍伊？”

　　他这才操纵铁甲金刚费劲地站了起来，“我想没什么。”

　　“现在开始射击，你这该死的家伙！我可告诉你：他们都被灌输了程序，目的就是要杀你。”

　　希恩落了单，他的火力小队搭档已经遇难，现在那个人只是留存他的记忆中了。这时，敌人正向他靠近，“谁来帮我赶走这群生化机器人？”

　　答案是以死亡天使的形式出现的。三重生化机器人越靠越近，它们眼看就要把他打中，却在一阵耀眼的爆炸中被炸成了两段。他挣扎着从船壳上站了起来，看见一架Ａ－ＪＡＣ机甲正在盘旋射击。“嗯？我是在做梦吗？也许我已经死了！”

　　玛丽·克里斯托的无线电正和第十五小队的频率接通了，“你没死，快跟上去。”

　　“玛丽？”

　　“没错，菲利普斯，你这个走运的下流胚。你已经被自己小队拉下下了四百码，地磁角度一百七十度。快跟上他们，小心点！我……我不想失去你，希恩。”

　　“我不会忘记你说的话。我也不想失去你。你想给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起什么名儿？”她听得出他话里洋洋自得的味道，但她压根儿就没有在意。黛娜正在召集她的小队，她的铁甲金刚以最高的速度向前奔去。

　　玛来天掉了她的话筒，“我不会忘记的。”她低声喃喃道。然后她向左飞去，转而压制泪滴形火炮发射的致命防空火力。

　　旗舰内部就是反重力悬浮战车的活儿了，不管是Ａ－ＪＡＣ机甲，还是变形战斗机——里面都没有他们活动的空间。在整个第十五小队当中，黛娜是第一个跳下眼镜蛇巢穴的。

　　她的传输频率直接和爱默森将军相通，现在ＡＴＡＣ部队就是地球最大的希望。“将军，我们在裂口处受到敌人的重火力和红色生化机器人的压制！我们想略微停一会儿等待援助——越快越好！”

　　爱默森从他的指挥椅上站了越来，“我们必须迫使敌人的机甲后退，并且扩大入口。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格林给了他一个死一般沉重的眼神，“撞击是惟一的办法，爱默森。”

　　甚至还不足一秒钟，爱默森就拿定了主意，地球永远无法再次发动这样大规模的进攻了，现在正是生死存亡的关头。“那就做好准备。马上用这艘飞船作为撞槌①开始撞击。”

　　【①古代木制或铁制的攻城槌。】

　　爱默森的船员们立到行动起来，不过他们的动作看起来似乎还是不够迅速。

　　如果敌人母舰的火力和洛波特统治者刚刚抵达太阳系时一样强大，那么只要一靠近它们，人类的战斗巡洋舰巡就会被洞穿并且被摧毁。然而，随着敌舰大片的装甲和上层建筑被毁，爱默森的旗舰已完全可以在行程中承受住敌人的轰击。

　　而且，这样可以起到良好的牵制作用，以便黛娜的部队打破拥有极快速度并且功能强大的因维德战斗机的纠缠疏散开来，这样的话，就连三重生化机器人的火力也不足以抵捎地球的重量级战舰。

　　楔状的船首一头扎进了入侵者飞船的长条形裂缝，这次冲击把生化机器人和铁甲金刚都震得弹离了船壳，摔得四脚朝天。

　　黛娜并不了解是哪一种能量在敌舰表面形成了重力，但她却为此心存感激——要不是它，他们早就被抛到无尽的黑暗中打着转了。

　　由于敌舰的外部装甲早已破损，战斗巡洋舰在突破敌人母舰内部结构时没有受到多少阻碍。敌舰的舱壁、甲板和巨大的系统舱室不是被压碎，就是在巡洋舰附近的二次爆炸中损毁。

　　爱默森的战舰穿了过去，它把船壳的裂口加长并且拓深到原先三倍的水平，并且一直通往敌人母舰的左侧。随着战斗巡洋舰的脱离，爆炸越来越多，外星飞船的装甲也被掀开了更大的口子，就像撕开铝箔一般轻而易举。

　　黛娜从巡洋舰那里收到了入口已被扫清的消息，这时候，红色生化机器人也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不想带领自己的部队下到爆炸平息的地方，但这个主意却是打开入口的惟一出路。

　　“我们上，第十五小队！跟我来！”

第十五小队全都变换成铁甲金刚模式，巨大的金属脚底撞击着船壳，他们手中握着武器朝入口冲去。

　　安吉洛紧紧跟在黛娜身后，然后才是鲍伊，希恩·菲利普斯、佐尔，路易·尼科尔斯……他们就是整个小队突进敌船内部的全部成员。

　　有几个人在裂口的边缘处被打死了，更多的队员争先恐后地寻找掩护。第一次洛波特战争中，人类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攻势正是由登上敌人指挥舰的ＡＴＡＣ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一名中士和四个普通士兵完成的。旗舰里的爱默森希望他能够给予第十五小队所需要的一切支援。直到目前，再也没有一具机甲能够成功地靠近敌舰并且登船，而且任何人也都没有这个可能。

　　爱默森命令发起更多的牵制性攻击，让洛波特统治者疲于奔命，并且尽可能多地消灭红色生化机器人。这时，他的旗舰被另一发巨大的炮弹打了个正着。

　　格林上校刚从甲板上爬起来就收到了最新的报告。他赶忙向负责指挥的将军报告，“是另一艘外星人的母舰，长官！”他查验了损毁情况的读数，“我们的飞船情况很槽，已经无法和它们作战了，爱默森！”

　　经历了这场战斗和撞击，爱默森明白撤离是唯一理智的选择，但他还是说：“作战计划不允许我们在这个时候撤退——”

　　这时又一波弹幕袭来，甚至比刚才还要猛烈，飞船里的人像茶杯一样晃个不停。爱默森看见前来救援的母舰不是只有一艘，而是至少三艘。没有别的选择了，如果再不后撤重新集结，他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

　　没有时间撤离第十五小队了，他们已经进入了敌船的内部。这几名为数不多的士兵很有可能成为地球取得胜利的最后希望。玛丽返回攻击运输船重新加载武器和燃料，听到ＰＡ系统传来的公告和命令，她感到全身发凉，地球派出的舰队竟然要脱离敌舰开始后撒。噢，希恩！在被两具三重生化机器人发观之前，第十五小队就抢先在前方的走廊里看见了他们。ＡＴＡＣ部队的铁甲金刚并肩向前猛冲。为了发挥出最强大的火力，他们不得不聚拢在一起。

　　但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敌人的机甲打了个转儿，站住不动了。ＡＴＡＣ小队的射束击中了它们的躯干和面甲把它们打倒，三重生化机器人像断了线的木偶向下栽。ＡＴＡＣ小队虽然本来在数量上就占有优势，又善于发动突袭战，但相比船壳外部惨痛的战斗，这仍然算得上一个相当轻松的胜利。

第十五小队一步没停，荷枪实弹地向着飞船内部进发。然而就在黛娜驾驶铁甲金刚跳过红色生化机器人躯体的叫候，她感到了某种异样。两具——这一次只有两具生化机器人。而红色生化机器人始终是三个一组的。因此可以推测出附近至少还有一具生化机器人，也许它在爱默森的撞击行动中损毁或是压扁了。

　　她率牢领小队顺着专为机甲修筑的弯弯曲曲的过道前进，脑子里根本没有时间细想。甲板和舱壁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位于他们头项上方的东西却像一张巨大的金属壁网。不过现在可不是停下来研究细节的时候。

　　“你一定觉得很熟悉吧，哼，佐尔克隆体？”安吉洛在奚落他，“我们该走哪边？”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知道，不过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中士。”佐尔回答，他丝毫不为别人的嘲笑所动。

　　“我敢打赌是你不肯告诉我们，外星人。”

　　黛娜厉声说：“闭嘴，但丁！所有的人保持警惕！”

　　这个警告来得正是时候。片刻之后，一个钻石形的舱室在他们面前打开，三具三重生化机器人跳进了入口，

　　但第十五小队的斗志已经在先前的活动和激烈的战火中被激发起来了。不知何故，这些敌人机甲的反应也慢了下来，他们的面甲被炸开，然后像被击倒的保龄球一样轰然倒地。

　　“朝面甲射击，那是它们的致命部位！”黛娜再次重申，这时，ＡＴＡＣ小队互相掩护着涌进了舱室。“如果你干掉了三人小组中的一到两个家伙，那么其他人的反应就会变得迟饨。如果你发现了三个，就把它们同时消灭掉。看来它们的负载已经过大了。”“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因维德战斗机内存在的弱点，”赛赞声音显得很机械。看来这种思维简单的人类动物正是三位一体的劲敌。

　　达哥说道：“那么，我们必须重新激活佐尔·普利姆的程序，继续全面控制他的意识和行动。”

　　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既然佐尔离史前史化罩的距离是那么近，那么他们就绝不会有失手的可能。

　　博卡兹把没有指甲的细长手指和整个手掌放置在色彩斑驳的史前文化罩的附加设备上，这个设备立即闪起了亮光。“好了。”“中尉，佐尔有些异常。”

　　听到安吉洛这种带有关切的口吻倒是一件怪事。

　　黛娜和其他人停止前进，他们收拢队伍回头围了过来，只见安吉洛正面对着佐尔的铁甲金刚，它就像人体模特一样僵直地站在那里。

　　史前史化能量进入了佐尔的大脑，在一瞬间接管了他意识的各个方面。

　　黛娜轻轻推了推那具麻痹的铁甲金刚，“佐尔，出什么事情了？你被打中了？回答我！”

　　突然，三位一体号向前猛冲，它抓住了黛娜巨大的瓦尔基里号的合金拳头向后拗，摆出要把它撕开的架势。

　　安吉洛喊道：“佐尔，够了！”他操起步枪，可黛娜就对着他的枪口。

　　她迅速耍了个近距肉搏的技巧，使机甲的手腕脱离了对方的手掌，恢复自由，“你到底怎么了？”

　　然而佐尔的铁甲金刚却向另一个方向奔跑，钻进了侧面的一条过道。

　　黛娜即刻就做出了决定，她没有时间再从脑子里的各种思路中寻求答案。她大脑的一部分无法接受佐尔离去的现实。也许他失去了机能，要么就是在忍受某种精神上的病痛，诸如被俘或是屠杀。而且对于她和南十字军来说，他是这项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她在母舰内部完成任务并且带着队员平安脱离的希望。

　　但她不能让整个小队冒险去抓这个发了疯的士兵。“安吉洛，跟我来！剩下的人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保持无线电联系！”

　　他们才刚出发追赶佐尔，就被另一组红色生化机器人拦住了去路。黛娜感觉到这几具生化机器人正在掩护佐尔逃离，要不就是佐尔本人向这几具生化机器人下达了拦藏的命令。

　　黛娜成功地从它们中间穿了过去，但随着碟形武器的轰鸣和铁甲金刚主炮的还击，安吉洛击中了一具生化机器人的肩膀，打得它一头撞在了舱壁上。过道变成了近距交火的地狱。

　　希恩骂了一句极具他本人风格的下流话，接着，路易、鲍伊和他一同构建了最凶猛的火力网，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从黛娜和安吉洛身上移开。三重生化机器人似乎听到了一道无声的命令，它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残余的士兵们身上。互相对射的机甲把甲板和舱壁打得千疮百孔，长矛一般的炙热射束封住了走道，把他们隔在狭小、漫长的走道两头。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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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着我们，问我们为什么要当奴隶；可我们也看着你们，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当当奴隶呢。到底是何种可怕的突变给你们施加了自由思想的诅咒，永久地夺走了你们和平的思想？

　　                           ——摘自佚名克隆人对ＡＴＡＣ部队下士路易·尼科尔斯的评价





　　这个地方完全可能被人误认为罗马！黛娜想道，一边朝佐尔消失的舱室张望。

　　它就像个巨大的议事厅或舞厅，舱室周围就是入侵者的中控系统。在整座大厅里，大理石柱支撑着弯曲的中楣，抛光的石块组成光滑的圆拱顶天花板，具有一种古典派风格。但她对此无动于衷，而且时间也容不得她细细玩味。

　　“佐尔，佐尔，请你出来！”舱室的设计十分怪异，她分不清哪些地方是舱门，哪些地方可以藏身，而且室内的那些立柱实在太细，根本不可能遮拦住一具铁甲金刚，

　　“我们是你的朋友，佐尔！”

　　安吉洛的特洛伊木马号匆匆赶了上来，刚才他一直留在后头担任后卫。“没跟上他，嗯？”

　　“我刚才看见他到这儿的。”

　　安吉洛举起他的武器，“他不值得我们信任，他背叛了我们。”战时的背叛行为或是在火线上开小差显然都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等他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睢瞧。”

　　佐尔显然也不愿意现身，但安吉洛却有他自己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式，“角斗士模式！”

　　中士通过他带有刺状装饰的思维帽想像变形，他的特洛伊木马号就开始了机甲变形。

　　安吉洛开火打中了一根柱子的死角，它碎裂成小石块和尘屑坍塌下来，摔成上千块碎片。他移动炮口打倒了另一根柱子，把天花板也轰塌了一大块。

　　“出来，佐尔！别躲躲藏藏的了！”

　　他干得不错，黛娜想道。她对洛波特统治者的所有愤怒都涌上心头，他们有什么权利像奴隶主一样住在这样华美的地方？她也变形成角斗士模式，和安吉洛·但丁一道向大厦猛轰、尽情摧毁那些华丽的支柱。

　　她胡乱向另一个四方形的金属舱室开火，整个凹形舱室崩塌着倾倒下来，露出一个通往高处的空间。舱门倒下了，穿过浓烟和火焰，一具红色生化机器人走了出来。

　　“佐尔！”黛娜知道那一定是他。她的满腔怒火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另一半人格冒出一种可怕的想法：也许她会再次永远地失去他，把他送还给洛波特统治者。她把一切全都忘掉，从自己的座倚上站起来，轻轻一跳就跃出了战车的座舱。“佐尔！”

　　“中尉！”安吉洛涌上心头的第一股冲动就是要装出开火的样子吓唬她，可还不等他动手，她就跑到了佐尔跟前。她几乎和生化机器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以哀告的姿势高举着一双手臂。

　　“噢，佐尔，”她绝望地哭喊，“你不记得我了吗？难道他们也把我从你的记忆中抹去了？”

　　但红色生化机器人已经举起手中巨大的铁饼状手枪对准了她。

　　安吉洛朝自己的控制台看了看，然后也站起来从战车上跳了下去。他不能在这里展开一场对射，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黛娜被俘或被杀。他知道忠诚和职责并不是惟一的原因，但他还是决定不去深究自己的动机，跑上前去站在了她的身边。

　　黛娜是这样的年轻和漂亮，而且充满了斗士的精神……在他的一生中，他只见过几个像她这样的人：优秀的战士，值得信赖的伙伴……一个你可以寄于希望、可以依靠的人。在安吉洛的词汇表中，这些就意味着一切。

　　佐尔的声音没有通过耳机就直接传了过来。他又变成黛娜第一次在埋着ＳＤＦ－１号的土丘上面见到他庐山真面目时那样。他的脑波语言既单薄又尖利，音调比刚才还要高，像是吸着气说话，而不是往外吐字一样。

　　“不许动。投降吧，否则则你马上就会被消灭。”

　　“佐尔，”她低声沉吟，整个人几乎都要发狂了，“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

　　这时，生化机器人的脑袋向后仰，闪出一道亮光。它的胸部和肩胛处的护甲向外打开，露出罩里面的球形指挥塔。指挥塔也跟着打开了——以胎儿姿势蜷缩着的佐尔把身体舒展开来，就像在炫目的荣光中刚刚获得新生一样。

　　他站起来轻蔑地看着他们，用脑波对他们说话，“你们已经钻进了陷阱，这比我想像的还要容易，斯特林中尉。你和你的部队现在已经是我的主人——洛波特统治者的阶下囚了。”“我无法理解那个女性微缩人怎么能对佐尔·普利姆的大脑机能施加这么强的特殊影响。”达哥告诉他的两个同伴，“同她的情感接触已经导致克隆人的好几条感知主干系统发生了错乱，甚至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中心也是如此。”

　　“可是我们的控制模块已经塔可能地发挥了最大效用：”博卡兹指出，“我们已经接近全面控制佐尔·昔利姆的程度了。我们一定可以完全控制住佐尔的。感情算得了什么，不管怎么说，它不就是原始人行为方式的残渣余孽吗？”佐尔重新回到他的球形控制塔里，铁饼状的手枪仍然指着黛娜和安吉洛，两个ＡＴＡＣ部队的战士已经摘掉了他们的头盔抬起头向上看。

　　“佐尔，我必须和拿你谈谈！”黛娜又试了试，“你还记得我，不是吗？”

　　仍然没有反应，可安吉洛却注意到生化机器人的手枪突然开始晃动。从落在地上的阴影可以看出，在他再次蜷回球形控制塔之前它始终都不曾移动过。黛娜朝生化机器人的脚下走去。

　　“小心，黛娜！他要开枪了！”安吉洛刚把她拽住，巨大的手枪就开火了，毁灭的光束打偏了，两个ＡＴＡＣ士兵脑袋一齐朝地摔倒。不过安吉洛立刻就明白过来，不管怎么说，佐尔还是不会伤害黛娜的。

　　另一发白热的射束打在附近的甲板上，但距离很远，根本就构不成威胁。黛娜和安吉洛抬起头，看见红色生化机器人的护甲已经重新密闭，把球形控制塔紧紧保护起来。红色生化机器人开始持续射击，更多的炮弹恣意地打在甲板上。

　　安吉洛有了个办法，他跑回自己的战车。红色生化机器人仍然在胡乱射击，看来他的内心正在激烈地交战，直到最后才注意到安吉洛的主炮已经瞄上了自已。黛娜和射击轨迹还差好大一截距离，于是安吉洛开火了，但生化机器人有惊无险地及时躲了过去。佐尔一个侧身，双足向上跃起躲开了中士的第二发炮弹。

　　在他的洛波特子宫①里，精神恍偬的佐尔全身发汗，不住地呻吟。洛波特统治者操纵他和安吉洛交战，但他却用更多的毅力去摆脱这种对他意识的操控，只是这种意志与意志的对决总让人心力交瘁。

　　【①指包容着保持胚胎姿势的佐尔的球形指挥塔。】

　　黛娜朝安吉洛挥挥手，“这样你是不可能阻止他的！变成铁甲金刚模式！别伤了他！”

　　你以为我是谁，怀亚特·厄普①吗？安吉洛想到。我到底该怎么做，向这个该死的生化机器人挥手致意？不过他还是变成了铁甲金刚模式，借助掩体使用火炮射击。红色生化机器人又躲了过去，不过他的动作比以前更加缓慢了。“佐尔的脑电波不正常。”博卡兹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在他的身后，三位一体的政治首领的头目米基科斯在他们三人小组的史前文化罩前说话了，“由于长期被人类影响，他的前脑结构可能受到了影响。”

　　达哥朝政治首领半转过身，“你是说，这有可能唤醒他关于自己种族的、仍然处于休眠状态的回忆？”

　　“有可能，我的主人。”

　　也许这正是洛波特统治者们期盼已久的突破！也许情感正是打开佐尔大脑天赋的钥匙，甚至可以获得他（从佐尔本体）继承下来的学识能力。在此之前，洛波特统治者就企图利用人工精神力把它从佐尔体内提取出来，但没有成功。随着Ｌ·Ａ·Ｋ②和佐尔本体秘密的揭晓，他们将得到一个新的矩阵，既而是整个宇宙——所有的一切突然都有了可能。

　　【①美国西部的一个传奇人物，是个除暴安良的警长。】

　　【②即继承的学识能力。】

　　“必须立刻制止人类的干扰和牵制。”赛赞命令手下。

　　突然，佐尔打了一个侧滚躲开了安吉洛。不等中士开火，他就打坏了另一个舱门，从过道里逃之夭夭了。

　　“安吉洛，别追！”黛娜喊道

　　“出什么事了！”安吉洛剧烈地颤抖着，他甚至以为自已就要完蛋了。“他本来可以置我于死地的，他为什么不向我开枪？”

　　“我不知道。”黛娜说着，一边跑向她的瓦尔基里号，“不过，我得赶在外星人之前找到鲍伊和其他人。”

　　外星人。走廊里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ＡＴＡＣ小队充分利用了他们所掌握的三重生化机器人的弱点。没有黛娜在旁边碍手碍脚，他们朝生化机器人的面甲的射击反倒更加直接和迅速，甚生连鲍伊看到他的队友们生死悬于一线的情形，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枪战过后，遍地一片狼藉，轻烟缕缕，他们这才意识到该躲一阵子了。他们撤到附近的一个循环车间——那是-间巨大的舱室，里面全是开动着的传送带和有机废料回收设备。

　　黛娜有可能追寻他们的无线电信号找到这里。

　　希恩发现了两个越来越强的信号，最后他们直接向这间舱室开来。他抬起头，看见头上有两辆反重力悬浮战车，它们在十码宽的传送带上甩了甩残片和碎屑，然后借助推进器降了下来。安吉洛和黛娜正往一大片垃圾当中降落，黛娜喊道：“小心下面！”

　　“真是准时，中尉。”鲍伊不冷不热地说道。

　　据他们观察，这里既没有卫兵，也没有监控设施。黛娜和安吉洛以及其他人把反重力悬浮战车藏在顶棚的暗处，然后，第十五小队聚在一起准备展开临时行动。

　　很显然，他们在短期内不可能指望爱默森的回援，而纯粹的骚扰战术迟早会使他们被三重生化机器人部队赶到一处而被彻底消灭。

　　“那么，我们该做的就是找到旗舰的指挥中心或者舰桥，要么就是被这里的人称作别的名字的此类东西，然后回到这里利用反重力悬浮战车将它解决掉。所有的人脱掉护甲，侦察任务开始了。”

　　“玩特工游戏的时候到了。”希恩叹了口气，“我们应该去哪儿找。这可是一艘五英里长的飞船。”

　　“考虑到它们的布局和系统配置，最合理的位置就在飞船的中心。”路易说。于是他们脱下护甲，开始检查小型武器。

　　ＡＴＡＣ小队想把所有能够带的武器都拿上，可黛娜否决了这个主意。带太多的东西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他们真的遇上什么情况，几枝手枪和步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们根本不可能借助这些东西脱身。

　　另一条传送带把他们送往一个由大理石装饰的拱门。他们跳了出来，顺着两旁排列着精雕细琢的石制艺术品的走廊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安吉洛停住了脚步，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建筑风格介于“罗马参议院”和“波吉斯候诊断室”的地方。那里同样样充满了华丽的艺术气息，他们脚下的地面也泛着微光。克隆人三五成群地走动着，他们不是身着素雅优美的如同宽外袍之类的衣物，就是穿着带披风的紧身衣。

　　“外面是什么样的？”黛娜很想知道，他们站在走廊的出口处，她则跟在安吉洛身后，被挡住了视线。“有没有士兵注意到我们，可以接着往前走吗？”

　　“我想我看到的只有平民。”他低声把话传到后面。他把卡宾枪端得更高一些，然后向前移了一步。

　　黛娜跟出来向外窥视，然后告诉她的手下：“看来他们不像会盘问我们的样子。出来吧，我们混在人群当中自己走自己的。”

　　“不入虎穴……”路易干脆豁出去了。

　　这艘飞船里的居民们看起来真的既安静又顺从，甚至有点像在打瞌睡。ＡＴＡＣ小队顺着一条可以遥望到公众聚居地和恬静庭院旧的大道向前走。

　　才走了几步，黛娜和路易就看见一辆小型地效车向他们的方向驶来。

　　除了希恩，所有的人都收到了警告信号，这个家伙正跟在三个漂亮姑娘后头晃悠呢。不过这时候他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其他人都躲起来了，他无处可藏，于是决定采用他最典型的方式和姑娘搭讪瞎扯。

　　“嗯，对不起，小姐……”他拉了拉其中一个的手肘，三个人整齐划一地发出“嗯”的声音，那种声音十分怪异，就像往里吸气一样。一车的巡查士兵越来越近了。

　　希恩装疯卖傻，结结巴巴地说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们，也许以还可以和她们共进午餐什么的。他笑得很牵强，还朝她们使了好几个眼色，其实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她们真是非常迷人，三个人的头发分别染成橘红、蓝色和粉红色以利区分。她们望走他，还侧耳倾听了一会儿。希恩试图和她们的目光保持接触，一边还得观察巡逻兵到了什么地方。

　　橘红色头发的姑娘对她的姐妹们说：“这个克隆人有明显的退化倾向，你们说对不对？”

　　“看他面部的痉挛表情：那是神经衰弱的症状。”蓝色头发的姑娘面色严峻地表示同意。

　　“在他彻底恶化到不稳定状态之前，让我们对他进行一次诊断吧”粉红色头发的姑娘说。

　　还不等希恩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她们就凑到他跟前，掰开他的嘴往里看，掀起他的眼皮仔细检查，拍击他的胸部……看看他的身体状态如何。

　　他把武装带和护甲都留在了后头，三个克隆人医生不知用什么办法解开了他的束腰上衣，可衣服的下摆还束在腰带上，外套整个儿垂落下来。她们抓住他的手臂，把他绊倒在地。为了便于步行，他甚至连枪都没带。

　　她们戳戳这儿又戳戳那儿，他抽动着身子，痒得哈哈直笑。上帝啊，无论你在哪儿，千万别让玛丽知道这事！

　　黛娜赶过来救他，她把几个姑娘一把推开，“你们这些贱货，都给我滚开！”

　　“这几个克隆人显然都被感染了，”橘红色头发的姑娘说。她抬高了声音，“卫兵！立刻抓住这些克隆人！”

　　轻型地效车掉了个头，卫兵呼啸着往回赶。

　　“快散开！”黛娜喊道，“他们没法追上所有的人！”她撑着栏杆跳了过去，鲍伊和路易赶上来断后。“回到反重力悬浮战车上去！”她顺着光滑的黑色台阶逃跑，这些台阶足有五码宽，而且像镜面一样光亮。

　　安吉洛把希恩拉了起来，他一下想起自己忘了拿靠在墙上的战车手专用卡宾枪。但现在没时间取它们了，弹雨就在他们附近乱窜。他们顺着大道向前奔跑，轻型地效车在后头紧迫不舍。

　　“你不可能靠装扮成外星人的伎俩骗过他们，你这个蠢货！”安吉洛气喘吁吁地说。

　　“啊，等回去的时候再写信告诉你的母亲吧，中士！”希恩恶声恶气地回击。他们躲进了看到的第一条小巷。

　　卫兵的地效车停住了，三人一组的警察下了车，继哇徒步追踪。

　　这些身兼警察和卫兵二职的克隆人分散开来，搜索巷子尽头的装卸机库。希恩和安吉洛突然钻出来，朝中间那人扑去。中士朝这个高个子克隆人猛力一击，确保他不会再次醒过来。希恩抢过这个卫兵短小的带两只手柄的武器把另一个也干掉了。他转过身，就在这一刹那，他和第三个卫兵同时拔出手枪对准了对方的头。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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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黛娜身上发生的变化是从她不得已写的那封信开始的，“作为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的指挥官，我不得不悲痛地通知您……”

　　                            ——路易·尼科尔斯，《光的幻想圆舞曲》





　　缪西卡轻轻抚弄着宇宙竖琴彩虹色的光弦，弹出了几个悲伤的调子。她根本没有心情弹洛波特统治者要她演奏的曲子。阴暗的大厅所特有的声学效果使这里感觉像一座教堂。

　　她的姐妹艾莉歌拉和奥克塔维亚走上前来，她又自怨自艾地叹了口气——这又是一种她新近出现的忤逆行为。但艾莉歌拉却说：“一群外星人士兵已经侵入了飞船的核心区域。我们觉得你一定想知道这个。”

　　缪西卡的呼呼吸都停滞了，“他们受伤了，还是被俘了？”’

　　艾莉歌拉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也一无所知，“卡诺和他的手下已经全体出动搜捕他们。他们一定逃不掉的。”

　　缪西卡站起身来就走。

　　“别离开这里！”奥克塔维亚在她身后喊道，“外面很危险！”

　　“我要一个人静一静，”缪西卡回过头说。她想，绝不能让他受到伤害！噢，鲍伊！“你是说你的手下放走了那几个原始人？”三位一体的政治首领中的雌雄同体女性弥嘉质问道。

　　守护小组的头头承认了这一事实，“他们只是暂时逃脱，阁下。不过他们不可能一直躲着我们，更不可能逃离这艘飞船。”

　　她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你的失职行为将要受到惩罚。”路易，鲍伊和黛娜并不是才能和个性的最佳组合。

　　他们发现一间宿舍模样的屋子，这时一阵喊声临近，他们赶忙钻到某种算是床铺的家具下面。他们从床底探出头来张望，却看见那几个克隆人医生（刚才希恩就找她们搭话，结果反倒被他们她缠上了）走了进来，一边还在讨论外星人入侵者的事情。

　　“我得马上给自己消毒。”斯普芮拉一边说，一边脱下了自己的长袍，“免得因为和他们接触受到感染。”

　　引起这些ＡＴＡＣ士兵巨大兴趣的是，三个人都脱下了衣服，然后仰躺在那几张床上。某种扫描器自动移位，光束照射在克隆人身上，她们立刻就进入就进入了梦乡，一道道光环在她们身体外侧跳动。

　　几秒钟之后，这几个士兵都穿戴上了长袍和头巾。他们再次冒险向外进发，穿过一座圆形的建筑。在黛娜看来，它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时期的老房子颇为相似，只是少了棚架、花朵和各种植物。

　　更多搭载着卫兵的轻型地效车出现了。三个人偷偷摸摸地进了一扇大门，却发现自己似乎置身于一场(又鸟)尾酒会。柔和的光线照亮了带有艺术风格的蓝色窗玻璃，这种超越俗世的流体轻柔地变化着，从某处传来舒缓的音乐，它让鲍伊联想到了长笛。他们紧张地坐在桌前，一名女性克隆人在他们面前各摆放了一杯奇怪的饮品。

　　“把它喝了，然后走过这扇门到生物扫描室里去。”说完她就走了。此处所有人都在啜饮这种略带紫色的饮料，而且它的味道闻起来相当不错。

　　由于始终找不到公共喷水池甚至水龙头之类的东西，他们都很口渴，于是便喝下了这种饮料。味道很不错，真是意外收获啊。虽然不是啤酒，但也不差，而且它具有解渴的功效。

　　黛娜决定好好看看屋子里有些什么。“生物扫描室”——上头应该会对这个称谓感兴趣。他们走过大门，摸了摸腰带上的手枪。

　　一名女hushi克隆人让他们站到底部带有亮光标志的胶囊状器物当中，然后开启了控制台——它有小型史前文化罩一半大小，控制台平坦的表面布满了复杂的外星仪表。

　　光线从他们身上扫过，为克隆人设计的脑波读数装置发出严重警告。hushi告诉他们，尽管他们的身体机能十分紊乱，但还有挽救的希望。

　　鲍伊和路易显然想溜之大吉，但黛娜却感到他们离洛波特统治者独立运作的世界的某些关键处又进了一步。于是她就跟着hushi进了下一间屋子，它比刚才那间要大得多。

　　这个地方似乎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蓝色迷雾，巨大的舱室里有几十具棺材般的玻璃容器，它们整齐地排成数行。长条形的透明圆柱体从天花板的小孔中降下来，投射出苍白的光线。在几十具泛着微光的棺材之间安装了更多的控制模块。在玻璃质地的匣子里，ＡＴＡＣ部队成员可以看到一动不动的克隆人体。

　　“看来我们是到了停尸房。”黛娜低声地说。

　　“这些转化稳定装置可以矫正你们体内出现的紊乱。”hushi解释说。送来此处的克隆人往往会被吓得精神失常，但她很奇怪这三个人居然这么镇定自若。“现在注意观察这种装置如何使他与所处的环境协调起来。”

　　她用手指了指，随着石棺盖子的开启，一个男性克隆人露了出来。他眨眨眼睛，用肘部支撑着坐了起来。

　　“通过这种治疗，并配合点生物能量，他的结构已经趋亿于稳定。”hushi继续说道，“现在你们该喝点这个。”

　　她指的是盛在另外三个容器里的一种黏稠的溶液，这几个容器就摆放在一张悬空的桌子上。它触动了黛娜脑海深处的某种东西，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要喝下外星人的长生万能药，她想看看这种奇怪的睡眠会带来什么。尽管体内的另一个南十字军中尉①知道这种想法是极其疯狂的，但她却非常想尝试一番。

　　【①指黛娜源自地球人血统的理性别。】

　　hushi在墙壁上的开关上拨弄了几下。路易突然喊道：“当心，中尉！”

　　黛娜转过身，那个刚刚苏醒的克隆人伸出双手摸索着，歪歪斜斜地朝她所在的方向走了过来。在黛娜看来，他的状况并不稳定，就像从恐怖电影里跑出来的什么东西，他面色苍白，目光空洞，简直就是个活死人。

　　我猜他们的系统是名不副实，路易想道。

　　黛娜浑身泛起一阵恶心，朝那个家伙尖叫着后退了一步，将那个装着液体的容器朝他扔去，玻璃杯没有投中目标，结果在一个控制模块上撞了个粉碎。液体洒了出来，控制模块闪出一簇火星并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灯沟也变得忽明忽暗。

　　“闯大祸了。”路易说道。

　　透明棺材的指示器和控制系统全都乱了套。棺材盖子纷纷自动升起，众多克隆人从他们躺着的地方坐了起来。

　　“噢，太棒了！帮个墓地的死人全都活过来了！”鲍伊喊道。

　　黛娜朝路易张牙露齿，就像一只正要捕食的猫科动物，“这就是你的理想社会，路易。你那关于机器的梦想与海阔天空的智能帝国就和这里一样！“看来她是要向他回敬了，“怎样，喜欢吗？”

　　hushi扯着嗓子嚷嚷着第三区发出警报还有克隆人失控什么的，然而这三个ＡＴＡＣ小队的士兵没有意识到到她嚷嚷的对象是他们，而不是刚削苏醒的那群叛乱分子。

　　她一定按响了警铃，因为他们听见了士兵们朝这里跑动的脚步声。一个带着枪械的卫兵突然出现在门口。

　　“利用这些僵尸作掩护，从另一个大门出去！”黛娜喊道。鲍伊和路易跟着她，在行动迟缓、乱成一锅粥的克隆人群中迂回前进。黛娜希望士兵们只忙着把这群梦游者聚拢在一起，但充当警察的克隆人却紧追不舍。

　　ＡＴＡＣ小队的士兵跑到了一个像是地铁车站月台的地方。冲在前头的黛娜转了个方向继续奔跑。他们穿过边上的小路，差点被一辆停靠在路边无人看守的小飞车绊倒。

　　黛娜跳进飞车，决定把它发动起来，她胡乱敲击着控制器，它立刻冲同半空，把鲍伊和路易留在了后头。

　　情况似乎变得更糟，没过多久，另一辆警卫驾驶的轻型地效车就追了上来。黛娜驾车穿出过道，几乎每隔两到三秒就会有一次撞车的危险。出人意料的是，她非但没撞死惊得目瞪口呆的克隆人，还试图绕回来捎上她的队友。

　　随后，她听见追踪而至的轻型地效车一个侧翻失去了控制，撞到了墙上。地冲出小巷，试图驾车来一个跃升转弯半滚倒转，结果整个人却飞了出去。生死由命了，她被遮阳篷挡了一下，然后随着它的翻倒也滑落下来。她屁股着地摔在一个巨大的物资处理斜道上。斜道把她吞没，再顺着陡峭的竖井一直滑向远方，这时，她听见自己偷来的小飞车撞在远处天花板上爆炸的声音。

　　这场奇妙之旅带着她展开了另一段旅程，她尖叫着进入了黑暗当中。她滑过一段路程，随着制服布料和皮肤的摩擦而不断减速，然后被抛了出来。她弹在一堆软绵绵的东西上面，终于停了下来。

　　“你从哪儿来？”一个沉稳的男性克隆人的声音问道。

　　黛娜揉了揉屁股呻吟了一声，然后转过脑袋，“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

　　她发现自己碰到的是一个纤细优雅的克隆人，他长着一头笔直的铁灰色长发，相貌相当年轻。

　　“我叫雷替尔，来自三位一体的石匠小组。”他说着，从他一直坐着的特殊工具上直起身来，跪在她身边，“你伤得重不重？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她朝四周看了看，这个房间就像是罗马澡堂改建的克隆人医院，但这里的‘床”没有盖子①。在这间屋子里，洛波特统治者的奴隶们不是躺着就是坐着，他们的行动看起来都十分迟缓。“那你能告诉我这是哪儿吗？”

　　【①指他们刚才见到的透明棺材盖。】

　　“你怎么了，这里是临时的净化和移位中心。”

　　看来，她又到了另一个克隆人的疗养场所，“净化什么？”

　　他把脑袋一歪，仔细端详着她，“当然是净化人的个人思想，这些人必须清醒过来。”

　　一个男性克隆人hushi出现了，他就是那个曾经想给黛娜灌(被禁止)的克隆人的双生兄弟。“你们两个！休息时间结束了，继续练习。”

　　雷替尔立刻起身，由于担心黛娜因为表现得不够坚定而受到惩戒，他把怒目而视的黛娜也拖了起来。黛娜知道现在还不是反抗的时候，因此便依着雷替尔。

　　他带着她来到一间有几十个人的屋子——在她看来是这样的——里面的人三三两两地站在闪闪发亮的投射物体前边。这些克隆人仔细研究着不断变化的具有催眠特性的复杂多边形符号，并且极其专注地盯着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因为独立思考被定罪。”他对她坦诚相告，“那你呢？”

　　“和你一样。”

　　他显得无比忧伤，“但他们还让你永远都保留着躯体。”他真的很客气，没有点破她那个躯体其实是极其不合标准的——他说得很婉转，但口气显得很不自然。“这真是太意外了。”

　　“对，啊，那是实验的一部分，雷替尔。”

　　他们站在其中一张“台球桌”前，雷替尔看着下面的一个多边形，皱起了眉头。这个多边形还在不断地变化。“恐怕我得承认：他们给找重新编排的程序可能不太成功——噢！”

　　他失望地看着那个轻飘飘的东西，“训练器没有任何效果，我仍然可以独立思考。”

　　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那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呢？”

　　“你和我一样清楚。浮躁的想法是不可容忍的——”

　　附近的一个女人对着她面前的“台球桌”——训练器颓然倒地，这一突发事件打断了他的话。黛娜跑过去想让她苏醒过来，但是没有成功。

　　她朝四周望了望，“谁来帮我一把，到这儿来！”

　　黛娜抱着的那个女人的双生姐妹冷冰冰地说：“这是绝不允许的。她的身体必须被替换掉。”

　　看来，如果三位一体中的某个成员被洛波特统治者制定的标准所淘汰，那么他或是她不是被送去治疗就是被替换掉。但三位一体的模式还将继续运作下去。

　　黛娜龇牙咧嘴地吼道：“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是人还是畜生？”

　　人？听到这个词，她厌恶地打了个颤。克隆人纷纷离开训练器朝她她聚集过来。黛娜抗拒着，雷替尔拖着黛娜站了起来。

　　“你做得太过火了，”他说，“你得离开这里。”

　　“白痴！”她尖叫着，“难道你们看不出他们都对你们干了些什么？”

　　佐尔就是这样终结他的过去吗？可他曾经是一个有自主思想的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hushi又出现了，这次他身边还多了一个双生子。“这个人需要进行躯体替换。好的，你，跟我们来。”

　　克隆人把她抓住，而黛娜再也控制不住满腔怒火，她飞起一脚，然后肩膀猛力一撞，两个hushi就朝相反的方向飞了出去。

　　她一把拉过雷替尔的手腕，“快走，我带你离开这里。”

　　他没有抗拒。不管做什么，他都注定逃不了一死，再说他还发现了她身上的魅力。安吉洛和希恩把士兵制服套在了南十字军军装的外面（尽管安吉洛穿着显得有些紧），还得到了枪支和轻型飞车。可随着行动的结束，他们就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如何是好了。把车停在荒凉的广场一角之后，他们就忧心忡忡地争辩起来。

　　轻型飞车里的面板上传出一个焦急的声音，“十三号车，返回主控制室，准备采用被动引导方式返回主控制室。”

　　希恩查验了下他偷来的武器，“准备好，安吉。我们已经得到了前往目的地的车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反重力悬浮战车装甲兵来说，偷取交通工具无疑才是他们的出路。鲍伊和路易抢到了一辆像是货车的运输工具，作为一名技术天才，路易很快就摸索出了驾驶它的诀窍。

　　他们缓慢地开着车，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队友，同时获悉控制中心或是反重力悬浮战车的位置。怀里揣着枪支的鲍伊突然喊道：“路易，刹车！停下来！”

　　“啊？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但路易还是照办了。

　　鲍伊跳下车，追逐着缪西卡，她正独自一人茫然奔走。

　　路易耸耸肩，“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我们又没有别的更好的事可做。”

　　朝着缪西卡行进的方向，他们三人朝一个极其怪异的地方走去——它就像一个地下洞穴成是蚂蚁的果园，他们过去在母舰里从未见过这佯一种地方。

　　那里有些发着白光的球形物体，其中一些直径竟然有五十英尺——至少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这些球形物体挂在网状外星蔓藤植物上，那些藤蔓足有四到五英尺厚，上面布满了缆绳粗细的浓密半透明绒毛。

　　一簇簇扎根在土壤中的藤蔓向上一直缠绕到顶棚，向下则垂到地面。较小的球形物体长在单株的藤蔓上，里面的孢子即将成熟。

　　鲍伊坐着，缪西卡跪着，他们俩在树木那么宽大的一株藤蔓植物基干部位相对而望。路易则坐在远处的货车里等待。

　　“所有人都在找你，”她说，“我真害怕你被他们打伤或者抓住。”

　　“我筹点就被抓住了，而且接下来还会有这种可能，不过现在我一点都不在乎。”

　　她看着他，“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伸出手来握住她苍白、修长的前臂，“现在我又找到了你，对我来说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她有些犹豫地说：“真是奇怪啊，我也有这种感觉。这种奇怪的渴望——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那种难以名状的忧虑就全部不见了。”

　　“我们必须在一起。”

　　“如果能一直这么下去，我会非常高兴，鲍伊。”

　　他正要和颜悦色地回答，这时，一个刺耳的声音打破了平和的气氛，“不许动，微缩人！慢慢站起来！”

　　鲍伊瞠目结舌地看着卡诺和另外两个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克隆人，以及他们黑洞洞的大口径枪口。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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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波特统治者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地球就把它唯一的机甲工厂送到了遥远的ＳＤＦ轨道。机甲工厂拉响了红色警报，所有人员也都进入了战斗岗位。它还发布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战争公告。

　　局势变得越来越疯狂，这并不奇怪。南十字军已经忘记了陆地战争的教训，没有一个人提醒我们会遇上和人类一样的敌人。

　　                                 ——路易·尼科尔斯，《光的幻想圆舞曲》





　　“缪西卡，马上离开这个外星人，”达西斯命令她。更多持枪的卫兵从巨大的蔓藤植物中现了身。

　　“他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敌人。”卡诺说道。但缪西卡却公然反对，她伸出双手，站在鲍伊和卫兵们之间。

　　“你不能伤害他，卡诺！我不允许！他没有对你们造成伤害！”

　　她不允许？卡诺犹豫了一下，脑子里有些弯儿转不过来。

　　达西斯皱了皱眉，“任何保护我们国家公敌的人都要受到惩罚！现在，给我站到一边去，缪西卡！”

　　卫兵们进退两难。对洛波特统治者和飞船上所有的人来说，缪西卡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可不能简简单单地打死了事，而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那群卫兵过去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辆货车引擎运转的声音把他们从这个难题当中解救出来。路易驾车朝卫兵们冲了过来，他高声叫喊着鲍伊的名字刹住了车。

　　卡诺和他的手下试了几次想登上飞车，但没有成功。他们别无他法，只得跟在后面追赶或是四散奔逃。

　　随后，他们立刻组织起来朝飞车的尾部开火，它被炸得凌空飞起，拖着黑烟朝远处的地面坠去。路易跳离了货车，看着紧追不舍的卫兵，他刚想逃走，却想起起口袋里还有一枚蜂鸣器。

　　他从口袋里掏出这个小玩意儿审视了一番，开心地笑了笑，这才开始逃亡。

　　鲍伊朝乱蓬蓬的巨型藤蔓植物的根系奔跑，希望找到藏身之处，但他突然停了下来。前面冒出了更多的卫兵，他们和后头的追兵一起把他给包围了。借助他那个小玩意儿，路易甩掉了追兵，没用多久，他就明白自己探测到了什么。出于对洛波特技术系统的理解，第六感带着他来到了一个拱形的舱室，看起来这里就是飞船的中心。令他感到惊讶的是，里面竟然无人防守，而且他所看到的事物也让他瞠目结舌。

　　舱室的中央是一套大型设备，它足有竖起的太空梭那么高。它的顶部和底部被锯齿状的线条分割成两半，就像一颗被锯开、拉长的圆柱形太妃糖。悬挂在它们中间的是……

　　是什么呢？路易傻呆呆地问自己。看起来它就像一个麻花状的纤维织物，红色，黑色，粉红色，还有黄色，简直像极了课本上的肌肉结构示意图。许多片状物体悬挂在那里，它们卷曲着相互缠绕，如同剥开塑料皮的电缆。

　　圆形舱室里摆放着一整排仪器，它们通过线缆相连，一直延伸到视野之外。一般蓝白色的如同变形虫般的光环绕着中心设施不停地旋转。

　　这就是旗舰的控制枢纽。一件多么神奇的发明！

　　路易手中还握着他和鲍伊偷来的外星能量脉冲枪。他的动作相当熟练，仿佛这个玩意儿他已经使用了一辈子似的。路易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准备把所有子弹全部打出去。

　　只要把它毁掉，洛波特统治者也就完蛋了。在他死后，这里也没有别人会为他申请勋章，唉……

　　他决定从高处开始竖着把它切开，可还不等他开火，变形虫般的锯齿状的光线就射了出来，在武器上突然施加了极高的电压。在电流未曾终止之前，他赶忙松开双手，那枝枪升到了半空。

　　中心的纤维织物中垂下上百条可怕的能量丝带还有外质膜套索。它们把他紧紧缠绕起来，将一股可怕的能量波传遍他的全身。他就像挂在圣诞树上的一件饰物，转眼间变成了另一个运气不佳的殉道圣徒。

　　具有生命力的史前文化能量抓住了一名袭击者，这个消息很快就流传开来。对其他人的搜捕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黛娜再也看不下去、听不下去了。

　　雷替尔带着地走过了无数的玻璃球体，里面都盛放着泛着泡沫的液体。在液体当中漂浮着一个个克隆人，他们全身赤裸，脑袋上戴着连有导线的头箍。这些人已经被这个世界抹掉了。其中的一个克隆人看来正是石匠雷替尔本人，也可能是三位一体石匠的化身，如果是这样，那和她说话的这个人又是谁呢？

　　这一次，突然出现的哨兵并没有多费唇舌。大门一开，三个人就冲进来开火。头几发子弹打碎了装着雷替尔“原身”的容器。一直和她说话的雷替尔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她赶忙拖着他藏在另一个容器设备后头。

　　那个全身粘满黏液的看来人躯体正看着黛娜。他的眼睛转了转，终于在容器的碎片中断了气。

　　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撕裂开来，而身旁正好有几样可以用来出气的东西。那几个士兵算不上真正的战士，他们的工作就是让驯良的奴隶带队集合，现在他们不过是在追捕某个比较特别的家伙罢了。入侵者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根本比不上黛娜训练有素的小队。

　　她从那堆出气工具后头跳起朝他们飞去，她的一声尖叫让卫兵们都呆住了。她用右脚踢倒了第一个，这燃起了她的恨意。第二个卫兵靠得太近，只得挥起武器向她的脸部砸去。她闪到一边，然后打断了他的脖子。

　　她弯下腰拾起他掉落的武器，第三个卫兵已经退到后头背靠着舱门，朝她所在的方向发射能量弹，迫使她往后退。雷替尔在碎裂的容器和噼啪作响的电缆丛中找到了她，他们一同爬着穿过了侧面的一个舱门，这时更多的卫兵出现，和他们碰了个正着。

　　卫兵把他们逼进一间舱室，那里像是一个育婴房。既然他们能够在容器中将克隆人培育为成人形态，那么洛波特统治者为什么还需要婴儿呢？她百思不得其解。

　　雷替尔伸出手，把一个很小的没备塞给她，“这是个维护传感器，它能带你到达控制中心。摧毁那个控制中心！”

　　雷替尔不过是个机能紊乱的奴隶小卒，他压低她的身子挡在了她的身前——卫兵们把他射倒了。

　　黛娜捧起他的头靠在她的膝盖上。他勉强挤了个淡淡的笑容，“别难过，小妹妹。你自由了，我的生命并不重要。”

　　克隆人石匠雷替尔就这样死了。尽管能量中继区域的枪战动摇了安吉洛认定了不会改变的某些既定事实，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那笔退休金（安吉洛一直想当一辈子兵然后领取一笔退休金，好回家养老），但这场枪战仍是安吉洛·但丁这辈子所经历的最为有趣的战斗之一。

　　由于配合得当，他和希恩已经干掉了许多卫兵，现在他们还有不少机会可以逃走。安吉洛站直身子朝敌人扫射。如果说ＡＴＡＣ的士兵们受到了压制，那么敌人的卫兵也是一样。他们已经学乖了，不再向人类射手前面几码处的开阔地带发起冲锋。

　　中士发现希恩并没有开火。他正要大声喊叫骂几句粗话，却觉得有人拽了拽自己那件偷来的卫兵制服的袖子。

　　安吉洛转过身，他看见十辆，十一辆，也许有十二辆轻型飞车在他身后排成了弧形，上面挤满了向他和希恩瞄准的卫兵和军官。“别以为我会忘记你这张脸，臭泥球，我不会的！”安吉洛咆哮着，被卫兵推进牢房所在的楼层。希恩却流露出听天由命的神情，理智多了。一走出电梯，他就把双手背在脖子后头。电梯门关上了。

　　黛娜正蜷起双膝坐在床上，看着这两个初来乍到的家伙。

　　路易甚至没拿正眼瞧瞧他们。

　　鲍伊跪在安吉洛的身边，“你没事吧，中士？”

　　安吉洛点点头，他站起来一耸肩叫鲍伊闪开，舒展了—下结实的肌肉，“没事。大伙都到齐了，嗯？”

　　黛娜咕哝了一声。他们全都在这儿，而且被除去了武装和用于伪装的衣物，只剩下他们自己的ＡＴＡＣ部队的军服。

　　“我们没能完成使命。”安吉洛接着说，他像是自怨自艾，又像在埋怨其他人或是命运的不济。“我们失败了！”

　　这时黛娜把头抬了起来，双眼紧紧盯着他。

　　“这只是第一回合。”她说。洛波特统治者们通过史前文化罩观察着这些被俘获的样本。尽管从佐尔·普利姆那里得到了许多信息和情况，但他们还是对很多问题不解。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赛赞说，“他们一点都不害怕被俘，还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而生气。他们不愿正视现实，这很不合逻辑。”

　　他们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致看法：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微缩人具有可怕的、毋庸质疑的力量。

　　这种力量足以扭转乾坤。没过多久，在飞船底层的一个十五英尺宽、无法逃离的小型碗状监禁没施里，ＡＴＡＣ小队的队友们相互间产生了摩擦。

　　争吵是从安吉洛对佐尔的间谍活动进行指责开始的。黛娜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她对此根本一无所知。希恩则乐呵呵地评说爱情是盲目的；接着黛娜从下头一脚把希恩踹倒在地，然后他们两个就准备给对方松松骨头，其他人则赶忙冲击上来把他们拉开。

　　“非常有趣，监禁中的地球人表现出明显的内讧倾向。”赛赞评论道。

　　达哥说：“他们太原始了，以至于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以及我们自身获得生存保障。”当然，用不着多费口舌——这种生存理所当然是以奴隶种族的方式存在的。洛液持统治者认为能被他们选作奴隶是无上光荣。

　　“如果因维德人抢在我们前头获得了史前史化矩阵，”博卡兹干脆把他们所知道的事情都挑明，“很可能就意味着要把整个人类彻底毁灭。”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还是令人很愉快的。”赛赞反驳道。

　　“至于那些囚犯，”达哥接着说，“我建议马上把这五个人送到我们的克隆容器中作为新的生物源物质进行重新加工。”

　　“不——除了那个女的其他都行。”达哥更正道，“根据我们的估计，她的智能和生物特性同人类的一般特性有相当大的反差。应该按照既定顺序进行解剖和分析。”

　　“我认为把他们全部消灭会更加安全。”博卡兹说。

　　克隆人首领的头目捷达——他所在的三位一体小组也漂浮在自己的史前文化罩前——特意上前一步，插话说：“对不起，我的主人，不过我们建议在对佐尔·普利姆的记忆重新编排程序并恢复他的全部意识之前，暂时搁置这个问题。”

　　三位一体中的女性成员廷斯塔继续说：“他在地球上的经历使他的生物能量值有所增加，并且超出了其他所有克隆人。”

　　“我们相信这和他长时间接触人类的感情纠葛有关。我们认为，感情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克隆人某些方面的性能。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将来也是——嗯？”

　　广播系统将一条信息传遍了整艘飞船，“注意，所有区域注意：这里是克隆控制中心。第四区报告佐尔·普利姆已经失踪，佐尔·普利姆现已离开他的防区。所有卫兵按照西格玛方案进行搜索。请三位一体安全小组的负责人立刻与克隆控制中心联系。”缪西卡希望通过音乐抑制忧伤的努力并不成功，甚至姐妹的钢琴和琵琶合奏也没能提起她的精神或是从她脑海中抹去鲍伊的形象。

　　最后，她拨弄出一个刺耳的音符，面对着她们，“对不起，姐妹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不想和你们长相厮守的时候了——三位一体形同一人。我发现自己在回忆三位一体形成之前的生活，那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自主地行动。”

　　艾莉歌拉和奥克塔维亚面露不悦之色。面对姐妹们的厉声斥责，她却继续说道：“那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愉悦、痛苦、欢乐，甚至孤独！我想知道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她朝宇宙竖琴弯下腆，把脸埋在双手当中。

　　三名警卫的谈话声传进了房间，她突然站了起来。刚才缪西卡在回答艾莉歌拉的问讯时，姐妹们还夹杂提到了佐尔·普利姆的逃脱以及正在进行的大搜捕。

　　我知道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了。缪西卡想。佐尔·普利姆正漫无目的地在旗舰内部的各个居民区转悠。他这种做的目的并非是要刻意躲避搜捕，而是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远古的石制建筑似乎在眼前淡入淡出，然后变成了纪念城里的场景，恍惚间他觉得又回到了在地球上的时光。头顶上的太阳好像显得太亮、太热，阳光过于强烈。他总觉得黛娜在向他跑来，向他招手、欢笑，那是多么的愉悦啊……

　　一辆正在巡逻的轻型飞车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因为有个被面纱遮住脸部的人影把他拉进了小巷的深处。佐尔摇摇头恢复了清醒，这才看见缪西卡取下面纱满怀希望地抬头望着他。

　　许许多多不完整的影像和困惑的回忆袭扰着他，他站立不稳，双手撑地跪在光滑的水磨石地面上。“为什么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噩梦？”

　　“你是佐尔本体的克隆人”她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你才是真正的洛波特统治者。”

　　在她的帮助下，他奋力重新站了起来。但这时，一道明亮的光线从他后面射了过来，他再一次倒了下去。卫兵们和克隆人首领正搭乘着反重力平台站在他的身后。

　　“他只是代谢情况不稳定，”捷达告诉缪西卡，“现在，我们暂时还需要这个克隆人。”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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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一切还和平时一样，非常的平静，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还在唠叨关于战争的坏消息。你们要相信我说的话，和我在信里写的一样，我们连队属于后续部队，根本就没参加过什么作战行动。所以我希望你们体谅我的劝告，就别再瞎操心了。尤其是爸爸，都快着魔了。

　　错过圣诞节假期我感到很抱歉，他们总是让我们等到明年。我想我很快就可以休假了，这里的事情实在是无聊透顶。

　　谢谢你们的甜饼，它好吃极了。

　　                                    ——摘自安吉洛·但丁致父母的一封信





　　处决的命令已经下达，荷枪实弹的克隆人丝毫没有理会ＡＴＡＣ士兵关于《日内瓦协定》的抗议。牢房太小了，黛娜和她的队友根本施展不开，于是一行人把双手放在脑后，乖乖地听从敌人的指令走了出来。

　　他们被卫兵围在中间，地球部队的士兵穿过拘留中心走进一条分支走廊。出乎意料的是，克隆人严密的安排还是遭到了破坏。

　　一辆无人驾驶的轻型飞车呼啸着朝前头的卫兵们猛扑过来，这一股足以撞碎骨头的力道三人一组的卫兵撞上了半空，就连一直向后退避的黛娜也差点躲闪不及。纷纷扬扬的电火花和金属碎片向下飘落，轻型飞车在尖利的噪声中彻底翻倒过来。走在前头的几个卫兵被撞倒在地，来自地球的战士立刻扑向另外三个被突发事件吓得目瞪口呆的卫兵。

　　希恩用肘部猛击身后那个卫兵的咽喉，安吉洛则像敲钹一样把另外两个卫兵的脑袋使劲往里一磕。搏斗很快就结束了。

　　就在第十五小队从地上拣起武器重新武装自己的时候，缪西卡朝他们跑了过来，“鲍伊！”

　　路易在卫兵身上发现了他被捕时携带的脉冲手雷，他真是喜出望外。好吧，活性史前文化，我们再较量一个回合怎么样？在错综复杂的记忆管理中心，佐尔被皮带绑在一张支起的倾斜甲板上。捆绑的角度很陡，佐尔整个人几乎是以垂直的姿态站立。他的脑袋上扣着一个水母状的金属头盔，但仍然没有恢复知觉。

　　克隆人技术员一个个都提起十二分的谨慎，以确保不出一点差错。佐尔的原始记忆：他作为洛波特统治者的仆从、生化机器人战士以及舰队首领的整个过程都必须重新注入他的脑中，并和他在人类当中的回忆整合在一起。这样，他的完整记忆就具有了可以感知和理解的特性，然后再送往记忆库以供进一步研究，而最后这个佐尔的克隆体将被处理掉，变成一堆废品。

　　捷达目睹着整个准备过程，感到很满意，要是让他看见厅堂的上层部分，他可就高兴不起来了。

　　在玻璃质地的瞭望甲板墙面上，一只粗大的前臂卡住了克隆人卫兵的喉咙，卫兵一声没吭就被人从值勤岗哨中拖走了。

　　黛娜和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俯视着这间魔鬼工作室。他们对佐尔的一举一动都完整地暴露在她的眼里，但一直注视着仪表和设备的路易却用嘘声示意她安静。他调了调高科技护目镜，以便探测每一处细微的能量值。面对整个实验室，他像狙击手一样通过夜视装置研究着房间的整体布局。

　　“真是疯狂的手术。”希恩感到极度厌恶。

　　“不过这倒为我们提供了少便利。”路易提出相反的意见，“看到那些仪表了吗？当它们的指针达到顶峰的时候，佐尔的记忆就会全部恢复。”

　　路易指了指三个并排设置的细长的条状物体。第一个已经充满了，并且发出蓝色的光线；接着第二个也满了，随着灿烂的蓝光，惊人的热浪被释放出来，就像有人突然打开了自动调温装置。随着指示器刻度的上升，技术员撬可佐尔的嘴，往里面塞进一个护垫，第三条指示器的刻度槽已经满了，他开始不住地抽搐，路易不得不按住黛娜，防止她从玻璃瞭望甲板后头跳出去大闹一番。

　　最后，一名克隆人技术员宣布：“重新注入记忆的过程现已完成。记忆重整工作即将开始——”

　　他的话被上方射来的密集弹幕切断了。转瞬间一排排的窗户和记忆管理中心的许多器械都被打成碎片。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ＡＴＡＣ小队的士兵们就跳下来，制往了这些克隆人。

　　“谁都不许动一下！”黛娜警告道。他们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贸然行动可能引发的后果。

　　捷达和他的克隆人领袖三位一体小组惊讶甚于害怕。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人类遭遇，缪西卡出现在袭击者身后，卡诺看见她后全身明显震了一下，嘴角轻轻呼出了她的名字。

　　在屋子的另一头，路易和安吉洛三下五除二地把佐尔身上的绑绳和头上的连线解了下来。大块头中士轻松地把失去知觉的克隆人扛在了肩上。就像他斥责佐尔时的神情一样，黛娜注意到安吉洛正用愤怒的目光瞪着那些折磨佐尔的家伙。

　　士兵们忙个不停，他们要确保不让屋里的任何仍然做出危险举动，但却没有注意到捷达按动了袖口附近的那枚按钮。没过多久，大门突然打开，三个卫兵跳了进来。

　　所有的人同时开火，而实验室里的卫兵也乘机寻求隐蔽，克隆人首领，ＡＴＡＣ小队的士兵和缪西卡也不例外。能量弹不断撞击散发出闪光，空气立到变得灼热起来。射束引发了整套系统的爆炸。

　　“我相信你已经疯了，缪西卡！”在喧嚣的战火中，卡诺向她喊道，“这些怪物对你做了些什么，使得你背叛了自己的种族？”

　　缪西卡十分紧张，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得说：“佐尔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救了他！”

　　然后鲍伊把她拉到一边，“我们得离开这里！”

第十五小队射出密集的火力扫清了大门，三个躺倒的卫兵不是业已断气，就是即将归天。五个老练的战士保持着沉着和准确的命中率边打边走。为了减少被流弹击中的危险，残余的敌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脑装压得低低的。

　　在联合体外面停着另一辆轻型飞车，才一转眼的工夫，逃亡者们就呼啸着扬长而去了，车上的黛娜和希恩继续用高强度的火力进什压制，不让一个敌人跟上来趁机他们射击。

　　从脑波仪器上解下来的佐尔抽动了几下，然后苏醒过来。黛娜高兴得过了头，她甚至放下武器兴高采烈地大叫，而负责开车的安吉洛却吼道，“现在还不是开心的时候，笨蛋！我们还得找到出路离开这里，难道你都忘了吗？”

　　这时，三具红色生化机器人出现了，它们以极高的速度从轻型飞车逃离的主干道上空高速掠过，向他们逼近。安吉洛差点把飞车撞在附近的墙上，但他还是成功地躲过了第一波子弹，然后打了个急弯拐上侧道，暂时甩掉了做人的机甲。

　　“我们得回到反重力悬浮战车那里去！”黛娜顶着风大声叫喊。

　　“我正往那儿开，长官。”

　　她看了着雷替尔送给她的小型传感器。“下一步就用这个！”也许他们应该折回来。缪西卡向他们指点过，顺着这条道路就可以通往飞船的控制中心。

　　他们拐了个弯儿，一路杀将回去。在一个拐角处，他们迎头碰上另外三个卫兵。绝不能刹车。安吉洛咬紧牙关朝他们猛冲，把两个家伙磕飞到两侧，中间的那个则撞在了地面上。

　　然而撞击也使轻型飞车失去了控制，它撞在一根立柱上，弹到另一个方向。这时，安吉洛绝望地扳动制动火箭开关，飞车撞上了地面，缓缓翻了个身，车里的人全都被倾倒出来。在一阵叮叮当当和嘎吱嘎吱声中，它终于停了下来。

　　黛娜摇了摇头，向上张望．在她的正前方就是一个打开的舱门，再往上——“瞧！那就是中心控制区！”存放活性史前文化的区域就在这里，但它不对外开放，而且处于严密保护之中。

　　就在这时候，他们听见反重力悬浮平台接近的声音。他们赶忙散开，在控制中心寻找隐蔽点。又过了几秒，三具红色生化机器人停了下来，他们走下反重力悬浮平台开始搜索这片区域。

　　看到这些生化机器人，佐尔紊乱的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突然闪了一下。他转身面向缪西卡，她正藏在一根巨大的管道后头蹲伏在他旁边。“洛波特统治者开始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地球上去？”他低声问道。不知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女音乐家正是洛波特统治者控制这个领域的力量的组成部分，她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她无比悲伤地看着他。“你就是他们的耳目。你被派往地球就是去做他们的间谍。”她几乎是在喃喃低语，“他们在你的脑子里植入了一个神经传感器，这样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佐尔！”

　　忽然，整个控制中心——以至整艘飞船都响起一种奇怪的颤音，那种奇怪的声音让他们毛孔倒竖，生化机器人也直起脑装接收着这种信号。

　　“是战斗警报，”缪西卡压低声音告诉ＡＴＡＣ部队的战士，“你们的部队一定是在向我们发动进攻！”

　　“现在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黛娜说，“我们要毁掉这座控制中心，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明白吗，否则爱默森就没有获胜的可能。”再加上一点好运，路易就可以让它瘫痪。但首先必须引开这些红色生化机器人。

第十五小队的士兵们散开向生化机器人射击，他们借助屏障躲避，一边向活性史前文化接近。他们躲在系统附近，从掩体当中射击。敌人的机甲似乎宁愿承受威力有限的轻型火力的打击，也不太愿意冒着损坏飞船核心的危险胡乱开枪。一具生化机器人想把他们引诱出来再射击，路易极不情愿地对它使用了脉冲手雷，但手雷只把它炸得失去平衡，并未使它失去战斗能力。

　　只有佐尔和缪西卡被留在后头，她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得不知所措，而他却在拼命地回忆过去，改变就动弹不得。这时，佐尔发现自己想起了很多事情。他凝视的目光移到了第十五小队的指挥官身上。

　　黛娜……

　　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他爬到一边，避开他们的射击范围。

　　与此同时，缪西卡也下定了决心。

　　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摧毁这艘飞船。我得关掉屏障控制器！

　　她飞快地向台阶跑去，看见她向外奔跑，鲍伊赶忙呼喊着她的名字追了上去。

　　缪西卡像一只梅花鹿般轻快地顺着宽大的台阶向上跑，但是她正位于开阔地带，就在她即将跑到顶端的时候，一具红色生化机器人冒险开了一枪。与此同时，安吉洛射出的子弹也正打在红色生化机器人的铁饼状武器上。生化机器人的射束击中了缪西卡附近的建筑，尽管她没有被击中，但损毁的建筑却把她吓得够戗。

　　一转眼，鲍伊就来到了她的身边。“鲍伊，那是个屏障！必须把它关掉！”

　　他点点头，快速走上最后几级台阶来到她试图接近的控制面板跟前。第十五小队用所有的武器向红色生化机器人射击，红色生化机器人却由于怕损毁建筑而不敢再贸然向缪西卡或是鲍伊开枪。

　　在她的指导下，他按下电钮，一根亮闪闪的拉杆应声出现。他又扳动拉杆，震动世界的鸣响压过了先前的战斗警报和战场上的喧嚣。

　　“快点！”她对他喊道，“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为了避免误伤飞船的主系统，在幕后操纵的洛波特统治者禁止生化机器人开枪。从这一刻开始，生化机器人就处于极度的劣势。而ＡＴＡＣ部队很快就对此充分加以利用。如果知道敌人的弱点，五枝步枪也能形成相当可怕的火力，更何况这些士兵在瞄准敌人面甲射击方面具有特别丰富的经验。

　　就在鲍伊扶着缪西卡从台阶上下来的时候，最后一具生化机器人踉踉跄跄地向后倒地，靠在舱壁上再也不动了。逃亡者们飞速跑进过道，但又有三具红色生化机器人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的弹药和能量几乎都打光了，而且在这个时候，船体设备的后头也没有藏身的地方。领头的生化机器人举起致命的铁饼状手枪，瞄准了他们……

　　爆炸声中，生化机器人的手臂连同那枝手枪都飞了出去，就连这些战士也差点被震得仰面朝天。在他们身后搭乘反重力悬浮平台激射而来的，正是那具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的红色生化机器人。

　　“把他们干掉，佐尔！”黛娜欢呼雀跃起来。

　　佐尔仍然是敌方阵营最优秀的战斗统领，他灵巧地躲避着其他红色生化机器人的炮火，始终以极高的命中率向它们射击，他从反重力悬浮平台上高高跃起，让碟形的平台向它们飞去。剧烈的撞击消灭了他的对手，那些逃亡者也差点被爆炸声震聋了耳朵。

　　佐尔的生化机器人落在地面上，甲板都为之震颤。“黛娜，你和其他人先走一步，穿过这儿，反重力悬浮战车就停在那个方向。我留在这里拖住后面的追兵。”这正是他们的战友佐尔的声音，而不是来自洛波特统治者的奴隶的那种怪异的、向内吸气的声音。

　　“嗬！”安吉洛用赞同的语气应了一声。

　　“我们会等着你。”黛娜心情沉重地说。

　　没有别的选择了，逃亡者们继续奔跑。佐尔则转过身耐心地等待。时隔不久，三组乘坐反重方悬浮平台的三重生化机器人争先恐后地出现在视野当中，佐尔仔细瞄准向它们开火。令人诧异的是，那几辆反重力悬浮战车还跟第十五小队把它们留在那儿的时候一样。

　　“可它们能派上什么用场？”安吉洛问道，这时，小队成员也都启功了他们各自的机甲。“我们不可能依靠战车的推进器和爱默森将军会合！”

　　“你以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吗？”黛娜回敬了一句。她把机甲转换为战车模式，然后掉过头去寻找自己和鲍伊以及路易初次逃亡时走过的道路，第十五小队则紧跟在她的后面。

　　最后，她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一个死胡同般的舱室里，堆满了回收的部件和废弃的设备。显然他们需要在这里完成大量的维护工作。

　　反重力悬浮战车停了下来，炮口对准了惟一的舱门。士兵们在他们的炮塔座舱内站起身来。黛娜朝一整排较为完好的反重力悬浮平台指了指。

　　“路易，你得从它们中间给我们找出五台最好的，并且确保它们能够带着我们和爱默森会合。”

　　你说得倒轻巧！他想到。她是疯了，还是什么都不馑？“中尉，我——”

　　“我不想听！我讨论的不是如何赢得一场Ｘ方程式赛车，只要能让它们飞个几分钟就行。如果不能及时跟随舰队返航，那成败与否就没有多大区别了。”在他的旗舰上，爱默森早就从部属噤若寒蝉的态度中得出了结论：地球再次派兵夹击洛波特统治者韵企图已无法像以前那样奏效了。

第十五小队没有一点活动的迹象，无线电也一直联系不上。爱默森命令舰队准备撤退，让Ａ－ＪＡＣ机甲做好返回运输舰的准备。当克里斯托中尉提出异议的时候，他把她驳了回去，并重申了自己的命令。

　　但自始至终，他一直都在想着鲍伊，想着黛娜，还有其他几个熟悉的名字。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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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伊，再多的危险，我也愿意跟你在一起，哪怕死神拨动他的琴弦也不会改变。

　　                           ——缪西卡，《老歌的终结》





　　就在路易耍弄他那神奇的洛波特技术游戏的时候，黛娜和其他人在缪西卡的帮助下，找到了打开他们上方通道的开关。ＡＴＡＣ小队的士兵们重新穿好护甲，鲍伊还专门测试了座舱的气密性，因为缪西卡没有其他的防护装备。

第十五小队把他们的机甲转换成铁甲金刚模式，然后登上了生化机器人的反重力悬浮平台。黛娜的瓦尔基里号伸出巨大的手指，弹开了专为生化机器人进出所设计的开关。通道舱门打开的同时，触发器关闭了过道里的应急出口，封死了这条胡同。第十五小队在卷着垃圾和碎片的风暴中随着空气的逃逸向上跃起。

　　洛波特技术的两个分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成功地结合，这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过自己人编织的火网，ＡＴＡＣ小队开始了它们的逃亡之旅。红色生化机器人仍然没有出现的迹象，而且现在回头也已经太晚了。勇不可挡、所向披靡的佐尔不但把他的对手打得抱头鼠窜，还杀出一条血路直奔飞船的控制中心。

　　他不但了解三重生化机器人的所有弱点，而且他的经验、速度和适应性也要胜过他们一筹，何况他在战术上的造诣更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在旗舰的过道上，他留下了一连串的尸体和损毁的痕迹。

　　现在，佐尔已经来到了活性史前文化跟前，它就藏在圆锥体的护甲内部。他知道，飞船经历了这么多的战斗，活性史前文化已经日益衰竭，现在已经赢弱得无法保护它自身了。他知道，它感觉出毁灭的结局已然迫近。

　　我背叛了我的朋友，因维德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难道我受到了诅咒，注定要一遍又一遍地生活在痛苦之中吗？红色生化机器人举起铁饼状武器瞄准了那个圆锥体。火焰和硝烟从里面冒了出来。

　　现在惟一可以救赎自己的方式就是背叛我的人民。我所触发的一切都将化为灰烬。就是这样。

　　黛娜，再见了！

　　他扣动了扳机，圆锥体被打破了，活性史前史化抽搐着，它要尽最后一丝绝望的努力拯救自己。这次爆炸的规模要比过去在这艘母舰上看到的更大，一整截巨大的船体就这样干净利落地被汽化了，随着主控制区的爆炸，汽化的区域还在不断向外延展。

　　“愚蠢的外星人……”黛娜回头望了望，低声说，“你说过会赶上来的。”

　　“我真的觉得很遗憾，黛娜。”安吉洛想了半天才说，他并没有说那些宽慰的字眼。“我……我知道你喜欢他，而且他也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

　　希恩已经和爱默森的舰队取得了联系，第十五小队并没有迟到多久，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燃料赶上业已撤退的打击部队。

　　路易也注视着这场大爆炸。他调了调那副高科技护目镜，试着找到些有用的信息。他先是没有在意，突然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忙改变了放大倍数和光谱波段再次进行观察。“中尉，我想你最好自己来看看。”

　　现在用裸眼都可以观察到，在耀眼的爆炸火光后面不远出现了一个物体——它越来越清晰，最后变成了一具搭乘着反重力悬浮平台的红色生化机器人。

　　“是他！”黛娜的心从来没有跳得这么快过。乍看上去，佐尔的铁甲金刚正扶着一具受损的红色生化机器人。但他们定睛一瞧，原来是佐尔将自己受伤的铁甲之躯倚靠在生化机器人身上。两具庞然大物并排站在平台上。

　　“你们知道吗，”安吉洛嘲弄道，“他甚至把换洗的衣服都带来了。”

　　佐尔加快速度赶上了他们，可脑子里想的却是命运的安排以及史前文化的塑造力。尽管为洛波特统治者服务的活性史前文化做了最后的努力，但它也只能使这场不可避免的大爆炸稍微延后几秒而已——不过，这点时间已足够他取回自己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并找到一架反重力悬浮平台逃离飞船。

　　但他仍然是个远离故土的外星人，他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未来是否能胜过他的过去。洛波特统治者知道自己的旗舰已经在劫难逃。

　　入侵者的攻击舰艇、前进指挥舰和其他停靠在洛波特统治者旗舰内部的小型飞船都在有限的时间内搭载上了尽可能多的克隆人。但是，失去耐性的洛波特统治者要尽快赶往安全地点，他们不愿为了这些不可靠的克隆人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冒险，因此。许多人都被留了下来。他们就这样抛弃了自己忠心耿耿的奴隶。

　　在一艘执行疏散任务的飞船内部，艾莉歌拉和奥克塔味亚互相依靠着，而卡诺则狂怒地把目光投向观测口的外部，这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已经撼动了整艘旗舰。

　　缪西卡！两位姐妹发出无声但又哀伤的悲叹。在“故地重游”号的座舱里，缪西卡喘了一口气。鲍伊问她出了什么事情。她却只是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整艘飞船都会被炸毁！”他兴奋地喊道。

　　她回过头，恰好看见蓝色的同心圆从旗舰内部向外扩散。接着，当中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并且释放出一股云气。

　　再见了，我的姐妹，她想道。这时，第十五小队已经做好和爱默森的舰队对接的准备。爱默森带着自己麾下的舰队主力撤回ＡＬＵＣＥ基地，与此同时，那些受损的飞船和众多伤员都尽可能地返回了地球。黛娜和她的同伴就乘坐的是一般受损的飞船。

　　在这样混乱的局势当中，把缪西卡偷偷藏在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并不困难，但到了离开飞船进入福克基地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幸运的是，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在另一艘飞船上随同爱默森将军的舰队主力到了ＡＬＵＣＥ基地，现在只剩下这几个人来保守秘密了。令人惊讶的是，在他们几人当中，安吉洛在保护宇宙竖琴女主人缪西卡一事上表现得最为积极。

　　“我们不能让全球宪兵部队的人找到她！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佐尔的，从头到脚都要测试扫描一遍。简直就把他当成了动物！”他们刚刚达成口头协议，不向南十字军指挥部提及佐尔在作战过程中出现的背叛行径，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黛娜则冷静得多，“别担心，不管是谁，只要他想碰缪西卡就得先过我们这一关。”“枪毙了他！”南十字军总部里的伦纳德指挥官吼道，“我对爱默森的行为表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还有一点理智？”

　　这句话代表了在场所有地球联合政府观察员的利益，伦纳德知道，自己的发言可能很快就会牵涉到莫兰和委员会的娃他成员。“敌人还拥有五艘机能完全正常的母舰。他竟然就撤退了！”

　　但伦纳德的苦恼却另有因由。现在他再也无法借助爱默森的谋略了。少了—个可以供他驱遣的权威人士，地球的防务，所有的责任和过失都将落在他的身上，此时他正拿不定主意，因此他对爱默森从战场撤退的态度也显得尤为特别。一上运输船，佐尔就昏死过去，他受伤了。没有别的办法，黛娜只得把他送往医疗队，并且希望他能够像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一样，对旗舰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保密。

　　被护车刚刚把佐尔送走，诺娃·萨特瑞就出现了，“欢迎回来，黛娜，他们对佐尔的伤势是怎么看的？”

　　自从科莫多死后，她们还没说过话。在对方面前，她们彼此都觉得不太自在。

　　“他会康复的。听着，诺娃，现在我真的很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第十五小队指挥官的托词在诺娃的脑子里敲响了警钟，这个黑八号现在又想耍什么花招？缪西卡控制住内心的恐慌，穿上几乎要把她压垮的护甲，她对将来在人类当中的生活充满了恐惧。说来也怪，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刚才让她困扰不安的爆炸场面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恰恰相反，那是一种比较微妙的感觉。ＡＴＡＣ部队的头盔呼吸面罩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甜味让她觉得有点恶心，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坚持多久。而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味道，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在新兵训练营时受到这般怪味影响的感受。

　　她竭尽全力鼓起了勇气，但不知道自己能否挺得过去。“看来有人挨了枪。”路易和安吉洛抬着一副担架，两个人都没穿护甲。经过诺娃身边的时候。他们突然做出一副表情——与其说是回家的喜悦，倒不如说是牌桌上的狡诈笑容。不管他们怎么解释，都不能阻止诺娃靠近担架掀开毛毯。诺娃威胁说要亲眼看看这个人是谁。黛娜只得叹了口气，摘下了躺在担架上的人的头盔。

　　希恩·菲利普斯冲她笑了笑，“你相信吗？一枚弹片刚好打中我的大脚趾，不过我照样有资格受勋并且离队疗伤。受伤的地方不太雅观，而且——”

　　诺娃放下担架走开了，黛娜冲着身边那几个第十五小队的士兵们——小队里的核心成员大呼小叫。叫他们越快把反重力悬浮战车从飞船卸下来，甚至还迅速朝希恩踢了一脚。然后她冲着另一个人喊道：“你也一样！快点到那边去，多普勒二等兵！快点快点！”

　　然后他们都回到运输船里消失了。诺娃气鼓鼓地近着大步，但她突然停了下来，“‘多普勒’？”

　　几分钟后，她从士兵人事机构得到证实，第十五小队惟一一名叫做多普勒的二等兵已在几周前阵亡，当时他们正对那艘落在地表的母舰发起进攻。

　　黛娜是要把谁给藏起来呢，也许这又是她的鬼主意，诺娃心里想着：但那个可能性似乎也太过牵强，因为就算是黛娜也不可能如此疯狂。“到这儿来。让我看看你。”穿了黛挪的衣服，缪西卡甚至比黛娜本人还好看，黛娜不由得心生一丝淡淡的嫉妒。

　　缪西卡原地转了一百八十度，她的绿头发正和地球上的流行时尚合拍，一个很长的发卡把它们拢起来，长发几乎垂到了腰际，真是太漂亮了。“可——这些衣服会把我的腿露出来。”

　　“要是有你这样的一双腿，缪西卡，我才不会像你一样为它烦恼呢。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模样。”

　　缪西卡对着镜子，伸出手拽了拽粉红色罩衫蓬松的袖子和裙子的褶边。“为什么你穿就这么好看，而我穿上这样的衣服却只像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黛姆惊讶地说。

　　最后，她们决定叫鲍伊进来评判一番。

　　过了好一阵子，鲍伊才找到合适的言辞，他说：“我要为你写一首歌。”

　　缪西卡乐得脸上绽开了花。

　　安吉洛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告诉他们，佐尔已经出院了。第十五小队其余的队员已绎跟随爱默森去了ＡＬＵＣＥ基地，他们被暂时编入了ＡＴＡＣ部队第十小队，那是另一支反重力悬浮战车部队。

第十五小队始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现在它既不在警戒部队序列，也无需随时待命准备出击，因此，黛娜认为应该搞一次聚会。

　　“带上佐尔，八点钟到‘哈瓦那之月’，好吗，安吉？我们到那里碰头。”

　　活着真好。洛波特统治者的旗舰粉碎成原子以后，他们就撤到了另一艘母舰内部，而艾莉歌拉与奥克塔维亚则被送到了拘禁区。

　　她们仍然为此感到震惊：缪斯①克隆人不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

　　【①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美术、音乐等的女神。】

　　不过她们发现很多事情都起了变化，但这里是洛波特统治者万丈怒火的一部分表现。

　　她们的乐器被没收了。缪西卡也不这里，而且更要命的是，她们被赶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是个没有欢乐的群居区，关在这里的克隆人个个都心情沮丧、昏昏欲睡。

　　两个缪斯在角落里挤成一团，她们对即将面对的未来感到害怕。“都是瞰为缪西卡，”艾莉歌拉悲苦地说，“她抛下了我们，背弃了她的人民！他们不相信她所犯下的罪责与我们无关，所以才把我们关在这里的！”

　　“艾莉歌拉——”

　　但她断了奥克塔维亚的话，“我感到——”艾莉歌拉做了个气愤的手势，表示她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

　　“缪西卡是我们的姐妹：我们三人同心，”奥克塔维亚宽慰道。但她也了十分苦恼。艾莉歌拉看出她似乎也成了同一种疾病的受害者？都怪缪西卡！显然，这种叫做“情感”的疾病的症状不止一种。聚会是从缅怀那些在战斗中阵亡的、还有那些负伤的ＡＴＡＣ部队士兵开始的。然后，他们向第十五小队部署在ＡＬＵＣＥ基地的战友致敬。接下来，生活、爱情以及欢乐就成了他们讨论的话题。ＡＴＡＣ部队的士兵们并不急于为胜利或是战局的扭转祝酒——现在是暂时忘却战争的时候。

　　餐厅的经理为第十五小队安排了一个圆形的大桌。鲍伊很快就坐在了“哈瓦那之月”餐厅的钢琴前面，缪西卡静静地坐着，沉浸在他演奏的乐曲当中。他弹的曲子都是新的，和她以前听过或是想到的完全不同！他甚至还会边弹边唱！这些地球人真令人吃惊。

　　大家都过得很愉快，这时，他们发现诺娃·萨特瑞站到了他们桌前。黛娜邀请她坐下，除此之外，她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诺娃坐了下来，她朝缪西卡转过身，“我想我们还是第一次碰面。我是全球宪兵部队的诺娃·萨特瑞中尉。你是……？”

　　缪西卡神色紧张地望着黛娜向她求助。

　　“她是鲍伊的朋友。”黛娜回答说，“我们整个晚上都没办法让她开口说话。她也是个音乐家——弹四弦琴什么的，鲍伊是这么介绍的。”

　　诺娃正要继续向缪西卡施加压力，这时，黛娜岔开了话题，“你有丹尼斯的消息吗，诺娃？”

　　这句话让诺娃乱了方寸，“我——他跟随爱默森将军去了ＡＬＵＣＥ基地。他，他跟我联系过，说自己还不错。”

　　不等诺娃回过头来继续审问，鲍伊就弹完了一支曲子，人群中迸发出的欢呼声把她的声音都淹没了。鲍伊不得不再弹一曲。缪西卡仿佛飘荡在他的乐曲当中，但她却忍不住在想，如果姐妹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为他们演奏美妙绝伦的音乐！

　　她的内心突然充满了空虚和失落。她抬起头摇摇脑袋，绿色的头发在左右飘动。“噢，姐妹们，原谅找！”她用女宪兵听不见的声音低声说道。

　　“不，缪西卡，”坐在她身边的佐尔平静地反驳，“背叛是不可原谅的。我得不到宽恕，你也一样。”

　　他的前世的回忆开始融合、浮观，并且进入了他的意识当中。他正向着充满悔恨和绝望的佐尔本体的方向演变。他也想起了那可怕的最后瞬间，在他摧毁旗舰的同时，也导致了无数手无寸铁的克隆人——不，是人的死亡！这一刻，安吉洛并没有插嘴。他知道对缪西卡来说，在人类当中生活既有欢乐也存在痛苦。他想起了另一个孩提时代的故事，它们之间非常的相似。有趣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未曾想到过它，不知怎么的这下竟又突然冒了出来。

　　希恩揪住了佐尔的武装带，“嘿，放松点，士兵！”但佐尔挣脱了他。大步走出夜总会。

　　看着他的离去，缪西卡突然昏厥过去。希恩和路易赶忙把她架起来。撤离行动就此开始，也许把缪西卡送回她那并不存在的公寓的借口过于牵强，但这已经是黛娜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诺娃眼睁睁地看着第十五小队离去，她差一点就可以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了。走着瞧，黛娜。尽管拿出你所有的伎俩吧，你没有多少花招可以耍弄了。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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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欠我个人情，如果需要帮助只管开口。这真是太好了。

　　现在我的手头有点紧，降为三等兵以后，我的薪水要想像中还要少。我们俩这么熬，如果向你借钱你一定不会介意的。

　　这儿的事情都很怪，不过什么时候又正常过呢？对了，至于那个接管我的第十五小队昀孩子嘛，她已经江河日下了。

　　不管怎么说，我既需要钱又需要祝愿。在我们这儿爱情已经泛滥成灾了。

　　                               ——摘自希恩·菲利普斯致友人比利的一封信





　　黛娜把缪西卡带进基地和兵营并不困难，ＡＴＡＣ小队的成员们虽然对诺娃心存戒心，但当他们看见鲍伊和缪西卡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这个顾虑抛到九霄云外了。

　　幸好我们还有些空余的军舍。

　　黛娜想道。她想了很多，这些天来希恩也调整了降级后的心态，希望自己被免职后也能够开开心心。鲍伊和缪西卡排除万难聚到了一起，他们的结局仿佛证明冒冒险还是很值得的。

　　附近传来一阵喧闹声，她循声望去，却发现佐尔正漫无目的地游走，安吉洛则紧随其后。

　　“你说自己应该待在母舰，这话是什么意思？”

　　佐尔背靠着一棵大树。双手抱胸看着那片草地。他低声回答：“那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那样你就会被杀死。”安吉洛把握成拳头的双手放在他的臀部。他根本没有注意到ＡＴＡＣ小队的其他成员以及缪西卡都赶了过来。

　　“我正是这个意思。另外，他们还会把我当做英雄一般举行一场葬礼，不是吗？这也正是你们用泪水缅怀战友、表现哀悼之情的大好机会，事实就是如此。”

　　安吉洛内心涌起一股被出卖的感觉，一开始他就对佐尔有所怀疑，并且亲眼目睹了他的叛变——后来佐尔才再次恢复理智重新回到了这一边。但后来，他曾亲自扛着佐尔把他救了下来，就像佐尔救过他那样。

　　佐尔是第十五小队的一名成员，但安吉洛却始终不予认可，甚至越连勉强认可的表示都没有。观在，佐尔竟然又说出这样背信弃义的话来耍弄中士。

　　但比这还要糟糕的是，佐尔说安吉洛喜欢为死者哀悼，这句话戳到了中士的痛处，令他无比反感。他不但污辱了安吉洛，更过分的是，他同样污辱了壮烈牺牲的男女勇士。

　　不到一分钟，安吉洛的脖子和脸就涨得通红，接着佐尔就被他打倒在地，连嘴唇都开裂了。

　　黛脚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派不上用场，于是她挡在安吉洛的前面，朝这个士兵的胸膛来了一记直直的右拳，就像打在巴士轮胎上一样，但这一拳——与其说是疼痛，倒不如说是因为震惊把他挡了下来。

　　“站起来。你这点伤痛算什么。”安吉洛告诉佐尔。

　　佐尔站了起来，揉了揉他的下巴，“那么，明天我还能活着出去杀人或是被杀，我该为此感到高兴吗？”

　　黛娜趁着安吉洛还没再一次扑到佐尔身上，忙一把他拉开。

　　“都给我退后！这是命令！”她听见缪西卡跑到一边哭泣的声音，接着鲍伊也跟着追了出去。不过黛娜这会儿没空理睬这点小插曲。

　　她正对着佐尔。“你以为让我们都痛恨你会让你好受些吗？根本不会！别再责难你自己，也别再诱使安吉这么对付你了！不管你的过去如何，它都已经结束了！再说，你也无法左右自己的行为，这些我们都知道。佐尔，现在应该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他低下头看着她，就像第一次她到她那样：她只是一个未开化的微缩人，在洛波特统治者眼里，她和一只野兽并没有多大区别。她是从哪儿找来过些话的？这种睿智的源泉又是什么？

　　但他内心的痛苦给了他抗拒的力量，“开始什么？黛娜，到处都是一样！和其他人一样，这具(禁止)就是对我的惩罚！我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意识，我已经厌倦了。我对所有的一切都厌倦透了！”

　　他甚至不如道自己为什么要在旗舰爆炸的最后一瞬间逃离飞船。一些残存的回忆再次出现在脑海中，他现在感到很后悔。

　　他摆脱了这个念头。当安吉洛扯着嗓子怒斥他的时候，他大声地回敬：“别再来烦我了！这是我的问题，我要自己解决。”“鲍伊，我很抱歉。我觉得这都是我的错。”缪西卡说，她的眼泪从脸上滑落下来。

　　“为我们活下来感到抱歉？缪西卡，为我们在一起而抱歉？”

　　“噢，不！可是——为什么我感到很不开心？为什么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痛苦？”

　　“因为我们双方的人民正在打仗。但是我们不会让战争把我们的爱分开！”

　　他伸出手臂搂住她。因她的个子更高一些，便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们俩跟他们不同，”他告诉她，“我们是仇恨和痛苦当中的和平小岛，我们将彼此拥有。”

　　“她的名字叫缪西卡。你可以在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小队的营房里找到她。”

　　诺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看了看电话听筒，仿佛那是一件来自外星的物品。在她的周围，繁忙的全球宪兵部队总部似乎也模糊起来。

　　“你指的就是我在哈瓦那之月夜总会看到的姑娘？”

　　“我建议你尽早逮捕她。”那个坚定的男声说道，“趁她还没有——”

　　“等等。你是谁？”

　　“你猜不出吗，诺娃？”

　　“佐尔？听着，这到底是怎么——”

　　但他已经把电话挂断了。黛娜认为，现在得制定几套计划应付可能突发的事件，她正要敲自己宿舍的房门，忽然地停了下来，完全呆住了。

　　这种声音轻得像空气一样。起先她都没有辨认出那是人的嗓音，后来她才明白这是缪西卡在唱歌，这位缪斯的歌声也和她的宇宙竖琴一样，不但庄严宏伟，而且带有催眠的效果。音符不断升高，勾起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

　　“来吧，让我为你展示共同的纽带，我们因此像花儿一样生活；让我拥抱你，我们依靠的能量，你给了……”

　　她的歌唱如同银河一样浩瀚和深邃、如同永世般长久，黛娜发现自己正看见星星在她眼前闪耀。缪西卡的嗓音如同汹涌洲的感情潮汐打动了她。使她看见了幻象。

　　她感到一个伟大的新(被禁止)已经开始，它跟佐尔和一个令人恐惧但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外星种族有关——此外，还有一些超出她理解之外的事物。

　　“我们要保护好种子，否则我们都将凋零。生命之花。生命之花……”

　　在外头，佐尔也转过身倾听这支妖魅的歌，接着他继续往前走，等待诺娃的到来。黛娜看见了其他星系的各种景象。她看到了奇迹和恐惧。从门的另外一边传来的这个声音仿佛一分为三，这三种声音几乎完全相同，它们协调得相当完美，没有一点瑕疵。

　　她看到了自己睡梦和幻象中的某些东西：那是一种三片花瓣的珊瑚色小花，三朵花结成一组，它们拖着长长的雄性花蕊在空气中飘荡。这些花儿就是以三位一体的方式生长的。一朵花飘过，擦到她的面颊。她惊愕地向下一望，它正落在走廊的地面上。

　　歌声渐渐淡去，花朵也消失了。就在黛娜眨巴眼睛恢复意识的时候，她所看到的幻象大多都消失在脑海当中，剩下的只有模糊的回忆。

　　她冲进自己的房间。鲍伊坐在床上，缪西卡则靠在窗前。

　　“那是什么？”黛娜突然问道，“缪西卡，你的歌和生命之花有关，对吗？”

　　“是的，黛娜。你说得没错。”

　　黛娜看着鲍伊，“我敢肯定，在ＳＤＦ－１号的废墟中看到的就是生命之花！有一天我们悄悄地钻到里面看过，你记得吗？那些自己会动的植物？”

　　他怎么会忘记呢？那是个邪恶的温室，它根本就不属于地球，无绝哪个正常的世界都不会有这种东西。“你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除了警觉，他的话音里没有一点兴奋的意味。

　　“你认为有这个可能吗，缪西卡？”黛娜问道。“它会不会就是这场战争的根源？”

　　“洛波特统治者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黛娜。不过从你的角度考虑，我倒是希望这里没有生命之花。它们的出现通常都伴随着可怕的灾难，”

　　路易·尼科尔斯冲进了房间，“大事不好了！诺娃和一大群凶恶的宪兵已经到了楼下，她想见你，黛娜。”

　　“不会有事的。”黛娜告诉惊恐万状的缪西卡和满面愁容的鲍伊，“来吧，路易，让我们看看这群宪兵到底要干什么。”“军房里藏有未经授权就自行出入的人？”黛娜发挥出最好的演技朝诺娃睁大了眼睛，“你怎么会认为这里藏着那样的人？”

　　“是佐尔告诉我的。”

　　要想蒙混过关看来不太可能了，ＧＭＰ的彪形大汉个个全副武装，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手无寸铁的ＡＴＡＣ小队。也许安吉很快就会跟佐尔清算刚才那笔账。

　　佐尔则站在一边凝视着地面，他早已做好准备接受——甚至是期待着他们的唾弃。黛娜怀疑，佐尔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否会导致他毫无价值地丧生，或是引发更加可怕的背叛。

　　黛娜转过身面对诺娃，“她救了我们的命。在最危急的时候，是缪西卡救了整个舰队。”

　　“把这话留给当官的说去吧。”

　　“当然，诺娃，留到他们把电极粘在她的耳朵上①，或是像电子游戏里那样严刑拷打的时候再说也不迟。所以，我就是现在告诉你她和鲍伊正在热恋又有什么用呢？”

　　【①使用测谎仪盘问疑犯时，通常需要把电极附着在人体上，以获取心率、脉搏变动的数据。】

　　黛娜知道这没有用——至少现在，当着周围那么多愚蠢的ＧＭＰ目击者。但她要让诺娃知道，她的任何一个最微小的举动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我一直在想，虽然你是个宪兵，但也还通点人情，诺娃。不过我现在看清楚了：你可真是铁面无私！来吧，我们走。”

　　黛娜掉头带着诺娃和她的小队上了楼。她本希望自己可以把缪西卡藏好，直到罗尔夫·爱默森从ＡＬＵＣＥ基地回来再作调解。现在，所有这些都没有希望了。也许黛娜应该到军队之外想想办法，直接向地球联合政府委员会呼吁。那么，她这一辈子可能就会毁在另一条路上了。

　　佐尔就站在台阶旁边，黛娜冷冷地朝他迅速扫过一眼。“现在你总算有机会做点好事洗心革面了。它也许能让你的痛苦得到不少补偿，但你仔细考虑过了吗？”

　　佐尔露出讥讽的表情，但她的话却像一把寒冰铸就的匕首扎进他的心窝。

　　诺娃让她的手下各就各位，然后他们以ＳＷＡＴ特警小组惯用的战术，端着枪冲进了黛娜宿舍的大门。阳台的门敞开着，窗帘在夜晚的微风中轻轻地飘荡。

　　宪兵们把这个地方搜了一遍，确信没有人躲在里面。不过很容易看出他们都很沮丧，因为差点就把嫌疑犯给抓住了。

　　黛娜站在原地看着外面的黑夜，在心里问自已：在这样一个世界，鲍伊和缪西卡能在哪里找到藏身之处呢？鲍伊他们翻过一堵复合墙，横穿了一条马路，他猛地把缪西卡拉进灌木丛，避开ＧＭＰ巡型兵突然投射过来的灯光。他们进入了树林的深处。

　　他们手拉着手在黑暗中穿行，她的脚被割伤了，而且青一块、紫一块的，树枝和岩石就像专门躺在那里等着她一样，但她没有抱怨，已经有太多的事情让鲍伊操心了。

　　缪西卡一直都住在洛波特统治者为他们搭建的的狭小的活动空间里，面对陌生的环境，她正尽力击退令她感到困扰的恐惧感。黑暗使她略微感到轻松一些，但她不知道太阳升起的时候自己又该如何是好。

　　一道突如其来的闪光把整个世界照得只剩下黑色和刺目的白色，一声巨响如同宇宙的末日来临般震得地动山摇，也惊得她再次失去了平衡。她断定ＧＭＰ使用了某种终极洛波特技术制造的武器，他们和洛波特统治者的最后一战已经开始，要不然就是地球人宁愿把他们的整颗星球夷为平地以换取她的性命。

　　鲍伊把她扶了起来。“只是打雷和闪电罢了。”他说道，“那是对人没有丝毫害处的放电过程。”除非它打在我们身上或是我们附近的树上。他纠正道，但这丝毫不能让她宽心。他们继续向前跑。

　　一只长着翅耪的生物发出可怕的呜叫，在第二道闪电乍现时飞到了天上。接着，令人惊讶的是，一滴滴冰凉的水从天上落到缪西卡的身上。她想了想，意识到水滴是水蒸气凝结而成的，但这毕竟是她抛第一次有到这种体验。

　　看起来这颗行星的环境真是无比残酷，她似乎正跟着鲍伊走向地狱。但她的手握在他的手里，她回忆起没有他的日子生活是多么的黯淡和空洞。她的意志变得坚定起来，继续往前走去。“别指望我们为你干这件肮脏的活儿。”黛娜在战备室里告诉佐尔，密集的雨点击打着窗户。“如果想责罚你自己，那就自己去干好了。”

　　她不知道该怎么揣测他的心理。其实，在她内心的某个地方还保存着对他的爱意，她憧憬着站在他的身边为他抚平心灵的伤痛。但他却显得自己无所不能，而且还要制止别人这么做。黛娜并不打算让他这么轻易地取胜使自己记恨他，但她又失望地感觉到，他很快就会取得胜利。

　　“至少他记得自己的职责，中尉。”诺娃说着走了进来，一边甩掉斗篷上的雨水。她手下的宪兵们还在拨开灌木丛寻找那两个逃亡者，但她知道这只是徙劳，她必须采用更极端的手段。

　　佐尔趁着她分心的机会溜到了外头，这时，黛娜和诺娃正在对峙，黛娜找了几条不错的理由为缪西卡辩解，可诺娃却以负责指挥ＡＴＡＣ部队的将军临时授予诺娃第十五小队的行动控制权为由，否决了她的意见。

　　“等天一亮，你和你的小队就展开搜索行动，逮捕格兰特和那个外星人，把他们关起来。你听清楚了吗，斯特林？同时，我还要和军法署的军官商议把你和你的手下送交军事法庭。”缪西卡昏死在鲍伊的身边，倒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正在这时，前方出现了几道亮光——那是一个偏远的军备库。鲍伊暂别她，很快便消失在雨中，等他回来的时候已骑上了一辆反重力悬浮摩托。他把她拉上了车，他们在大风大雨中飞驰。好几辆吉普车穷追不舍，车灯在身后不停地闪耀。即便打开了反重力悬浮摩托的前灯，在黑夜里的道路上也看不到什么东西。鲍伊对泥泞、湿滑的道路行车比较在行，可这辆地效交通工具却无法体现出他的优势。

　　缪西卡却不习惯乘坐摩托，不知道在转弯的时候要改变一下重心以助他一臂之力。他们奔驰在大道的前头，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他们只相隔一两个拐弯口。不过，就在他要展示一下自己在反重力悬浮摩托比赛中的非凡技巧的时候，他被一根树枝绊倒，几乎撞到了树上。

　　他们在一丛灌木中掉了个方向，他驾驶不稳，反重力悬浮摩托摔倒在地，两个人都跌倒了。

　　幸好他们伪装得不错，追踪而至的吉普车呼啸着开走了。鲍伊爬到缪西卡躺着的地方，大气不敢出一口，直到看见她安然无恙才放了心。

　　他把她带到一棵树下避雨，闪电已经停了，雨略微小了一些。他把她拉到自已身边。解开上衣想让她暖和些。

　　“鲍伊……”她显得筋疲力尽，“就这样躺着吧，我现在可以感觉到你的心跳，多么美妙的音乐，我多希望时间可以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他感到自己是那样为她担心，那样地忧惧未来，心里也是无比的失落和痛苦。真是个冰冷潮湿的夜晚。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她的轻轻一吻竟然一下带走了所有的苦楚和忧愁。“詹德，我现在没有时间——”

　　“不，你有时间，主席先生，”詹德仍然挡在莫兰的前面，“我不会耽误很久。”

　　尽管身边有许多人抗议，后头还跟着一群等着亲耳聆听地球联合政府主席演讲的官僚，莫兰还是耐着性子倾听詹德的汇报。

　　他直直地盯着詹德那双奇怪的液态般的黑眼珠，但这个洛波特技术的天才人物却毫不介意。莫兰做了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手势，他的保安人员就把跟在后头的人挡往了，然后，莫兰、詹德以及詹德的助手被引进了一间空无一人的会议室。

　　詹德没说一句客气话就直接点到了主题，“据说一个外星女人被人私自带到了地球，而你的人正在找她，想利用她做和平使节。千万别这么做，主席先生。”

　　须发皆白的莫兰主席就像一位老伯伯——有些评论员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他皱起了眉头，“这件事情轮不到你来发表意见。”

　　詹德博士那位面无表情的助手已经在边上找椅子坐了下来。这时，詹德给他使了个眼色，罗素一下几乎蹦了起来。突然，那个眼神空洞的走卒不见了，他再次成为一名参汉员，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一个一意孤行的人，他又回到了过去在ＵＥＤＣ的时代，尽管这个角色曾经把众多后生晚辈玩弄于股掌之上。

　　“罗·帕特里克，”他说，“你知道头儿想要什么，就在这里。”仿佛他还戴着那枚略带粉红色的戒指，手里夹着一支长长的哈瓦那雪茄，“听着：你必须跟着我们的派系路线走，伙计。”

　　詹德隐藏起对罗素身上发生的变化产生的强烈好奇。多尔扎恐怖的空袭让民众清醒过来，和天顶星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以后（同时又在凯龙发动突袭之前），罗素就被列入了失踪以及假定死亡人员的名单中。

　　是詹德幸运地在一个难民中心发现了他，当时他精神错乱，满口胡话：这个人知道地球政府的大多数秘密，他曾经和许多当政者分庭抗礼，甚至可以——成为统治者。仅仅通过一点思维脉冲，詹德的史前文化能量就把罗素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罗索还在用教训小孩的口吻说个不停：“帕迪！帕托！①我们并没有要求你放弃这种努力，伙计！坦率地说，我们只想让你拖延一段时间。”

　　【①均为帕特里克的昵称。】

　　“我们拖延不起——”莫兰刚刚开口。

　　“你还有时间。”罗素说，他的口气强硬了一些，“你把时间留给詹德博士就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可如果你想跟我们作对，我们也乐意奉陪。”

　　莫兰看着他，一句话都没说。

　　罗素继续讲道：“这些指纹的存档恐怕还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窖里，帕托。我想战争并没有把它们毁掉。至于那个检举者嘛，你认为他的尸首还在那里吗？”

　　詹德暗自庆幸当初抢救下了罗素，现在他脑子里的东西已经派上了用场。这个战前政坛的中流砥柱已经成了对他感恩戴德的忠实党羽。

　　“你希望反对党强行举行一次不信任选举吗？”罗素向他暗示，看着莫兰的神色。詹德感到十分得意。

　　“现在不行。我们还有望实现和平，我想——”

　　罗素几乎冲着莫兰吼了起来：“你可以，帕托！我们并非是要阻止你！我们希望的只是：为我们拖延到明天。这个要求过分吗？这样你所缔造的和平会比你预想的更好！我的朋友，如果你想名垂青史，就要勇敢地把握住这个机会！”罗素恰到好处地收住了这股势头，“但你得继续干下去。”

　　莫兰在刹那间没了主意，如果罗素把他的秘密公诸于众，他的政敌当然可以召集一次不信任投票。无论是现在，还是别的什么时候！我怎么能卷入这样可怕的事件当中呢？莫兰呆呆想了一会儿。也许该试看帮他们一个忙？“那么好吧，但只能给你二十四小时。”

　　他按了按手表上的计时开关，二十四小时就从现在开始计算。

　　“你绝不会为此感到后悔，帕迪。”罗素说道。

　　莫兰未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朝大门走去。

　　他把手搭在门把上。回过头看着詹德，“别让这件事和我沾上关系。明白吗？”他暗指罗素刚才所说的话。

　　詹德打了个响指，但更重要的是他送出了一个意识信号，这个信号让罗素参议员再次变回那个面无表情的助手，坐到离他最近的位置上。

　　莫兰面露倦容，勉强点了点头，然后就走进门洞里了。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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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史前文化之叶，

　　等待着我们去品味，

　　你将把我们带往何方？

　　生命之花，！

　　你给了我们美好的体验！

　　                                              ——摘自奥普特拉星球的古老民歌





　　要在深山老林里追踪嫌疑犯，反重力悬浮战车可不是理想的交通工具，因此，第十五小队分乘两辆吉普车准备向原野进发。

　　这次出行的气氛就像是去野餐。战斗和战斗警戒之外的一切时间都应该尽情地享受。因此，他们往吉普车上装载了武器、野外用具、给养、探测设备、通讯仪器以及其他的东西。没有人相信黛娜打算把鲍伊和缪西卡交给ＧＭＰ，尽管他们也都无法断定她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路易·尼科尔斯试探性地询问黛娜是否知道鲍伊可能往哪个方向逃亡，她没有作正面回答，却大声地向大家宣称：“我们这次行动不过是奉上头的命令。我们不就是需要这样干吗？”

　　噢，不，并不是这样——她的话并未打消他们的疑虑，但她狡猾的一眨眼却起到了这个效果。ＡＴＡＣ小队的情绪比刚才高了一些——除了安吉洛——于是他们从发了，这时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

　　在高处，佐尔看着他们离开了战备室。ＳＣＡ的高层命令他不要参与追捕行动。他揣摩着那道命令的措词，这时，吉普车已经消失不见了。

　　在附近的一处高地上，诺娃·萨特瑞仔细辨认了一下第十五小队行进的路线，也开动了她的反重力悬浮摩托。只有通过史前文化矩阵和它形成的能源供应物质，洛波特统治者才能够对史前文化能量加以利用。现在，生命之花的幼苗在聚变和重力取得平衡的状态下封存着，这种平衡条件和恒星的核心部分较为类似。

　　但是最终，生命之花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克服外界施加的所有阻力，现在已经花开满园了。旗舰受到重创，史前文化能量大量损毁，这场灾难使得局势变得更加糟糕。

　　洛波特统治者的对策已经全部用尽，他们只能立刻全体出动发起进攻，否则就只有失败一途。“这就是我的决定，它已经在委员会获得通过。”伦纳德最高指挥官说道，“我们将对外星人舰队发起一场最终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进攻，这场攻势将在一百三十小时后再展开。”

　　所有的战前准备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一个人对这个漏洞百出的战略计划提出任何质疑，在月球ＡＬＵＣＥ基地，爱默森从指挥中心和他们的直接通讯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但他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意见。

　　“我们将把他们永远地赶出我们的天空，或者就让他们葬身于此。”伦纳德结束了他的讲话。在长长的，倾斜的阳光照射下，缪西卡醒了过来。她正合衣躺在鲍伊的短外衣上，露水打湿了她的衣服，她略微打了个颤，但气温已经暖和多了。

　　她听到一阵优美的声音，便睁开了眼睛。附近有一大片开阔的水域——那是一个小湖，但比她曾经见到的都大得多——一只白鹭低低地掠过水面降了下来。许多小鸟相互啾啾而鸣，就像大自然的交响曲，这种景观让她感到欣喜和惊讶。

　　鲍伊不在她的身边。她懒洋洋地揉了揉眼皮，寻找他的身影。她看见了那棵他们在夜中避雨的大树，一阵颤音传到她的耳中，使她想起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传来了一点最为美妙的乐曲。

　　云朵都已散尽，露出了一片晴朗清澈的蓝天。树叶和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液滴散发出的欣欣向荣的气味。我怎么会把这个星球想得如此糟糕？它真美，就像魔术一样神奇——噢，太多的东西值得我去认识！

　　然后她四处张望，听到了他发出的声音。鲍伊正用反重力悬浮摩托配备的小工具箱里的工具搞维修。

　　“我们很快就可以出发了。”他用这句话回应她的呼唤，然后他停了下来，长时间地盯着她看。“你早上要比晚上更漂亮。”

　　“你也是，鲍伊。”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他们坐上了反重力悬浮摩托顺着大道行驶。缪西卡从未感受过这样自由、这样狂乱的幸福。

　　鲍伊测量了一下自己的坐标，调转方向朝他的目的地驶去。很快，那座埋葬着ＳＤＦ－１号的土丘和坟茔就映入了眼帘。变形战斗机群正从福克基地发射升空，而Ａ－ＪＡＣ机甲也被送进了运输舰准备发起攻击。随着地面装甲和地兵部队排开阵势防备敌人的反攻，导弹发射井的舱盖也打开了。

　　“爱默森将军，你知道敌人的整个舰队正在移动准备进攻地球了吗？”

　　爱默森看着屏幕上伦纳德那张挂满汗珠的脸。“是的，长官。”他不但知道，而且已经等待了很久。他早就调派了月球上所有的部队帮助地球对付他们。

　　“你要立刻率领所有部队出击，拦截敌人，挫败他们的进攻，或者用你所有的军力把他们挡住。”伦纳德命令道，“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得和敌人脱离接触或者撤退，你和你的分遣部队必须尽忠尽责，听明白了吗？”

　　话语中绝死委任的意味并不难听出。“是，长官。”

　　伦纳德的信号消失之后，爱默森转过身对格林上校说：“请你把罗谢尔找来——呃，还有克里斯托中尉和布朗——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见我。传达命令，做好出击准备，我们将在十分钟后出发。”希恩正把着方向盘，黛娜大半个屁股坐在座椅上，陷入了沉思。

　　路易追上来和他们的车子保持平行，以便安吉洛朝他们喊话。“现在你们可以不用担心找到他们后该拿他们怎么办了！”

　　他正握着一个带有电脑增强功能的双筒望远镜，用拇指朝道路的后头比划了一下，“我们多了个小尾巴，是ＧＭＰ的反重力悬浮摩托。”

　　“诺娃！”

　　希恩却丝毫设有显出慌乱烦恼的神色。“想把她甩掉吗？扣紧你的安全带，女士。”他猛地一踩油门，接着路易也跟着提了速。在土丘的底部，缪西卡说：“你确定就是这个吗？你们在里面看到了生命之花？”

　　边上还有两个土丘。其中一个埋葬的是ＳＤＦ－２号，另一个的下面则是幕后黑手凯龙的战斗巡洋舰的遗骸。

　　“就是这个，我敢肯定。”鲍伊说，在地底的深处还埋着亨利·格罗弗上将、技术军官琪姆·扬、珊米·波特和维妮莎·利兹，还有鲍伊的姑妈，克劳蒂娅·格兰特中校的遗体——这五个名字已经刻在了地球和南十字军的历史中。

　　“鲍伊，这个地方让我感到害怕。”那个人造土丘是由周边乡下掘来的泥土堆砌起来的，下面埋葬着地球昔日的防卫者充满放射性的残骸。就目前来说。业已缩短的半衰期所产生的辐射比起十五年前要安全得多，但这里仍旧不是适合人类长时间逗留的地方。尽管如此，他们还必须做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相信我，”他说着，再次握住了她的手。他们走进了他和黛娜在几个星期以前发现的洞穴隧道。

　　他们向前走了几码，然后翻过一块大石头进入了地下走廊。这是个预制通道，但落下的数吨碎石和建筑材料已经把路堵死，当时这样做是为了封住辐射源。

　　蝙蝠、蜘蛛和其他在缪西卡周围或是头顶盘旋的生物吓着了她。以至鲍伊好几次向她保证，它们不会对她造成伤害。

　　许多年以前就堆积在此处的埋藏物，原本是用来修建一座新的政府建筑的，蘑菇，苔藓和各种菌类生物四处滋生。水流从天花板和墙壁流淌下来，形成了一个臭气难闻的水塘。

　　鲍伊用手拨开粘土，顺着一堵墙摸索前行，缪西卡则紧紧抓着他的肘部。这时，他们看见前方出现了一丝亮光，忙快步向前走去。

　　那是一个通往土丘中心的入口。他们正要进去，一阵金色的尘土如同尘雾一般向他们袭来。

　　“啊！”鲍伊的脑袋一阵眩晕，单膝跪在了地上。

　　“鲍伊！你怎么了？”她赶忙跟着跪在他身边。

　　他摇摇头，回过神来。“刚才只不过眩晕了一下。”

　　“是那种花！那一定是生命之花！”她朝土丘中央的那片开阔区域张望。“鲍伊，我们来得太晚了！”

　　某种东西正在他们头上发出一闪一闪的脉冲，她朝他跑了过去，让他跟在后头。他步履蹒跚地穿过那扇门，只觉得天旋地转，就像猛地被人打中了似的。

　　上方有个正在流动的东西让他想起孩提时代见过的原子示意图——那是个闪着彩虹色泽的环形物体，它以极其复杂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这个物体足有两百英尺宽，它凌空悬挂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似乎正在弹奏着某种雅致的钟乐曲调。

　　可他刚刚打了个哈欠，缪西卡就发出一声悲号：“这正是我担心的！我们来得太晚了！”

　　他们俯视着一大片圆形的凹陷地带，这片地方就像移植的浸泡在营养液当中的热带雨林，生命之花每三个为一组繁茂地生长着。有些眼睛绽放开来，展现出它的三重结构。大多数花蕾都尚未开放，它们拧在一起如同拉长的泪滴，这种形状再次让鲍伊联想起外星人母舰上的火炮。这些花朵还不断地释放出金色的花粉。

　　就在他们观察的时候，更多的花蕾开始绽放，吐出一股股金色的烟雾。生命之花的孢子组织投放出小小的伞形种子，它们抗拒着重力和空气阻力朝天花板飘去。此情此景就像一场方向倒置的蒲公英花雨，轻柔但又显得生机勃勃。

　　鲍伊拼命回忆他上过的植物学课程，希望能够提供点帮助。这些花朵和被子植物有几分相似，它能够产生金色的花粉。同时还能够像配偶体一样抛洒出孢子。他无法想像它们在外星时的生命周期，或是如何与史前文化能量相适应。

　　她指了指凹处漂浮的微型小伞，在鲍伊眼中它就是“小伞”，但她却坚持称之为“孢子”。“无论身处何地，因维德人都会感知到它的存在。现在，他们很可能已经在前往地球的路上了。”

　　“因维德人？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既是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这话倒是千真万确。尽管并末道出缘由，但这已经是她知道的全部了。

　　沙沙声和一连串低低的声音传了过来，就像花丛中存在某些活着的东西一样。鲍伊紧张起来，他想看看那是什么，或者仔细地再听一听那个声音，但却一无所获。

　　缪西卡走下来，朝巨大的花丛靠得更近一些。他跟了上去，一边喊着她的名字叫她小心些。

　　他永远也无法确定这片开阔的区域对应的是ＳＤＦ－１号的哪个部分——机库甲板，还是麦克罗斯城的舱室？——但他开始怀疑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

　　这片植物生长得十分繁密，它们的根茎杂乱无章地挤压在一起，似乎在凭借自己的意愿移动和扭曲。他抬起头，看见孢子似乎加快了向上漂移的速度，想在限制了它们活动范围的土丘顶部寻找一个烟囱般的开口，把自己释放出去，也许还有希望。

　　他再次望了望闪着亮光、发出和谐音乐的能量环，倾听着它们的声音。有某种东西，某种似乎存留在他记忆中的东西……

　　他试着重新定位自己的坐标。自打孩提时期，他就被灌输了ＳＤＦ－１号的最后一战是如何展开、如何坠毁、又是处于何种变形模式的种种细节。现在，这些细节让他心里一动。

　　“我，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了，缪西卡。这里是动力区，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引擎就封存在这里，就连朗博士都不敢贸然开启这副引擎。”

　　他兴奋地拉住她，指着那个闪光的环形物体，“这就是史前文化矩阵！上一次，天顶星人来到这里对地球发起攻击就是为了它！

　　在前往冥王星轨道的灾难性跃迁之后，朗、艾克西多、格罗弗以及其他人都认为最后一具由佐尔创造的史前史化矩阵随着太空折叠设备一齐消失了，然而，这个独一无一的矩阵着然存在着。

　　他几乎要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段战争的历史，因为他曾经读过他姑妈的日记摘录，尽管日记原件已被列为机密，但那本摘录至今仍在他的家族当中流传。他知道ＳＤＦ－１号和天顶星人之间曾经达成过非战协议，但他们找遍了那艘飞船寻找史前史化矩阵的踪迹，却一无所获。

　　但他从缪西卡口中得知，史前文化具有它自身的塑造力和命运。当然，藏在巨大的封存起来的引擎内部，避开探测器的扫描或是骗过被动探测设备与它引发的其他事件①相比，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奇迹。悬在鲍伊的头顶自我呜唱的闭锁环形物体，正是史前史化矩阵在这个平面的表现形式。

　　【①全球内战结束，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洛波特战争的爆发，所有和塑造力相关的事件，都是由这个矩阵引起的。】

　　这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和缪西卡已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看护土丘的三位一体鬼魂一直留意着能量散发的情况，但这个士兵和缪斯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几个鬼魂盼望已久的自由时刻很快就要来临了。

　　鲍伊揽住缪西卡的肩膀。“这就是史前文化矩阵！我们找到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他们为此战斗了二十年！”

　　她也伸出手臂搂住他，让他把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是的，但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不！我们得想想办法！”

　　“噢，鲍伊……如果你对因维德人有一星半点的了解，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有多么可怕——”

　　山洞高处有几颗卵石松脱下来，鲍伊抬起头，发现第十五小队的队员们已经跟着他来了。尽管一度迷了路，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里。

　　“黛娜，我警告过你，我们绝不回去。”

　　“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带你回去的，笨蛋！”她咧嘴一笑。

　　当队友们从上头爬下来走到他的跟前，他才把自己发现的东西解释了一番。看着他们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鲍伊又奇怪又好笑。他知道黛娜对这些东西可不是只有一般兴趣那么简单。对她来说，这不是战争中的新概念——而是她遗传血脉的一部分，也是她的一部分。

　　黛娜吸了一口金色的云雾，望着那片珊瑚色的三位一体的生命之花。她感到不可思议——不是眩晕或者意识朦胧，而是某种从未经受过的感觉：就像在她身上镀上了亚细胞层。诺娃沿着ＡＴＡＣ小队队员走过的道路悄悄地在黑暗中穿行，她抽出自己的随身武器。时刻保持着警惕，这时，她后面的某个东西使得她转过身来。

　　佐尔轻轻地、但是十分坚定地移开她的枪管，仿佛是在对付一个孩子和他手里的玩具。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发着亮光。“你不需要使用它，来吧。”

　　他朝山洞的光亮处走去。

　　“你，你一直跟着我？”她问。

　　“是的。现在你必顼跟着我走。”缪西卡和第十五小队的成员听见一声叹息，他们抬起头看见了佐尔，只见他的肌肉痛苦地绷紧了，双手握成拳头紧紧揪着淡紫色的长发，发狂地盯着漫天飞舞撵的孢子。站在他身旁的正是诺娃·萨特瑞。

　　诺娃往前挪了一些，“我来这里就是要把缪西卡带回司令部。”她全身颤抖，但还是控制住自己，然后又向佐尔投去一个惊恐的目光。

　　“不，你不能。”黛娜答复她。

　　诺娃冲下台阶朝下面跑去。但就在她跑到半路的时候，仍旧站在原地的佐尔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嗥叫。

　　“我变成怪物都是这种植物害的！”他大口喘着气，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才在山洞高处的边缘恢复了平衡。

　　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所有的人都抬头盯着他看。孢子飞舞的悄景和史前文化矩阵的出现迫使他的回忆开始融合，生命之花绽放的力量又为他打开了记忆的大门。他盯着辉煌灿烂的环形史前文化矩阵，那正是他一手发现的。

　　“我从因维德人千里窃取了史前文化的秘密，并背叛了他们。我同样也遭到了背叛的报应，而我的同一代人就变成了洛波特统治者。”他一边说，一边手足并用爬了下来。

　　“但我最终还是完全挣脱了他们对我的意志的控制！我成了他们为所欲为的绊脚石！然后他们就通过克隆把我造出来，一遍又一遍，希望我会把我最大的秘密献给他们，但他们绝不会得到它！”

　　“这些事我都不清楚。”鲍伊洪亮的声音在这个空间里回荡，“但那就是因维德人想要的一切。”他的手在生命之花前面一挥，“而且，他们正在向地球进发！”

　　这时佐尔已回到了现实中，开始考虑当前的问题。

　　诺娃继续往下移动脚步，她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被佐尔所吸引，被他的魅力迷住。也许这是外星人耍弄的诡计？这种想法使得她更加恼火。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缪西卡还是我的囚犯，我现在就把她带走。”诺娃迈下了最后一级台阶。

　　黛娜走上前去挡住了她的路，“对不起，诺娃。不行。”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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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川的答复

　　回响着他们欢乐的旋律

　　                                   ——摘自大战前的地球圣歌





　　洛波特统治者已经派出了他们的攻击舰艇、指挥飞船以及小型战机。蓝色和红色生化机器人也像黄蜂一般，一股脑儿冲了出去。

　　爱默森的舰队正以极高的速度掉转方向，朝入侵者的后方袭来。下达了这道让手下的参谋心惊肉跳的命令之后，爱默森率领他的旗舰三星号冲在攻击集群的前头。那台曾经让他的奇妙战术取得巨大成功的设备已经烧毁，变成了一堆废铁，现在这场战斗就是真刀真枪地拼杀了。

　　随着爱默森的疲惫之师投入这场弧注一掷的攻击，洛波特统治者前进的速度也减慢下来。事实上，南十字军所有能够升空的东西都已从福克基地以及其他十来个基地起飞，扑向这群回光返照的洛波特之神。

　　玛丽·克里斯托和丹尼斯·布朗率领他们的Ａ－ＪＡＣ机甲冲了出去，三重生化机器人也成群结队地迎了上来。地球部队的机甲竭尽全力施展着第十五小队在和入侵者的战斗中总结出的成功战术。炮火齐射的光芒照亮了永恒的黑夜，导弹拖着丝带一般的尾迹四下翻飞。

　　诺娃根本不理会佐尔的调解。“我希望你们都记得入伍时许下的誓言，”她说道，目光朝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一扫。尤其是鲍伊·格兰特，她特别盯着看了好一会儿，他正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能让他辨清那个女性克隆人对他分蛊惑，整个事件就能平平安安地解决。如果不行……

　　“我再也不属于军队的一份子了。”鲍伊倔强地说着，握紧了缪西卡的手。

　　“但爱默森将军是。”诺娃提到了他的名字，“而且他正在用他所掌握的一切力量和敌人作战，以拯救这颗星球。”

　　“我才不管这些！”鲍伊大声嘁道，“缪西卡是我的朋友——她不是我的囚徒或是敌人，她同样也不是你的敌人，你明白吗？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们？”

　　诺娃看见ＡＴＡＣ小队的所有成员都默默表示同意——甚至连向以军人责任感闻名的但丁也是如此。

　　“难道对你来说，爱情就那么难以理解吗，诺娃？”黛娜怒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总要表现得那么冷血？”

　　就像被黛娜迎头棒喝了一下，这句质问使诺娃略微动摇了一下。她觉得自从加入ＧＭＰ之后．自己就一直游离在生活之外。她曾在佐尔身上感觉到的那种令人迷惑的吸引力，这份热情却突然冷却下来；对丹尼斯·布朗的慢热；还有对科莫多上尉表达的怜悯，那是因为她知道被回绝的滋味——这些事情她都不敢认真地思索审视一下。

　　她抽出随身武器，抬起枪口对准了他们。

　　“那是我的职责，这就是你们想知道的原因。”她告诉黛娜，“对我来说，地球是摆在第一位的。当然还有人类。我耍把缪西卡带回去，就是伤了你们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她还真的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黛娜想道。鲍伊走到她的射击范围内，挡在缪西卡的前面。尽管缪西卡已经吓得胆战心惊，但她还是下决心让他走开，以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

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像一群肉食动物般面对着枪口，他们变换着重心，缓缓地移动，但看起来似乎让没有挪过脚，他们把身子侧过来，朝诺娃靠近，使她的轮廓缩小然后就可以出手把她击倒。

　　“你还是把这些留到ＧＭＰ总部去说吧，诺娃。”鲍伊把缪西卡挡在后头向她挑衅，“荣誉、自由、保卫人类的理想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你说过你会成为每一个珍惜这一切的人的朋友。”

　　“我就是这样的人。”他伸出胳膊搂住缪西卡的腰肢，“你对朋友说的这些话西都是当真的吗？”

　　“我——”诺娃早就忘掉了那些话，当时她想在充满敌意的第十五小队拉拢个朋友。那是在弗雷德里克上校的指导下开始的一次迂回行动。但是最终，她却真的感觉到了这位个性十足的大兵身上某些特殊的东西，那是对他的疑惑，对他的远离人群产生的一种难以言表的同情。此外，还因为他是克劳蒂娅·格兰特的侄儿。

　　那段回忆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虽然不很清晰，但却十分强烈。

　　在那个重建麦克罗斯城的圣诞节，也就是她亲眼目睹凯龙发动偷袭的圣诞节，雪花飘起的时候，小诺娃·萨特瑞正和她的姐姐以及她姐姐的朋友卡洛琳在一起唱圣诞颂歌。她们恰好遇到了一位看起来悲痛欲绝的高个子黑人女士，她漂亮得像白雪女王。

　　可就在她对她们说话的时候，诺娃的姐姐认出了这位女士的声音，这个声音年纪稍大一些的女孩没有不知道的。在ＳＤＦ－１号上，ＰＡ系统传出的语调时常为战斗中的人们注入希望。那个声音告诉大家应该到什么地方、该做些什么，那个声音把沉着带给世界，同时还传播着勇气。

　　她就是克劳带娅·格兰特中校。这群小女孩凑过来，围在她的身边用她们最美妙的歌喉齐声歌唱。她们唱的歌显然大家不用猜也都知道。

　　“天——使的声音从天上传来！甜美的歌声覆盖了大地！”

　　她们都想成为格兰特中校这样的人，而格兰特中校却希望她们更有出息。她一一拥抱了她们，然后哭了。

　　“——我是你们的朋友……”诺娃终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但她却对自己的话不太确定。她经受过的训练和手中的武器让她控制住了自己。她知道自己该怎样行动并采取何种程序，甚至在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样的声调口吻说话，以确保菲利普斯和其他人不会愚蠢地乱逞英雄。

　　她单枪匹马地应付着整个局势，她不但寡不敌众，而且面对的都是一些“残忍邪恶”的人，但最后这个形容词却明显不合时宜。她最强有力的武器失去了效用：对她的责难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她剩下的其他手段虽然厉害，但却无法施展出来。

　　当佐尔的大手扣上她的武器并将它从手中取走时，诺娃几乎无法承认自己的思想突然陷入麻木的事实。“你不需要使用它。”他几乎是在用一种谈话式的口吻说话。只要施展一点点近身格斗的技巧，她完全就可以立刻夺回那枝手枪，但她没有。

　　诺娃全身一颤，摆脱了那种麻痹感，这才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对那些人开枪了，她自以为坚定不移的理想和誓言发生了冲突。

　　她看着佐尔，“可是——她不是一个克隆人吗？佐尔，他们对你干了那么多令人发指的事——”

　　佐尔摇摇头，紫色的鬈发轻轻飘动。“她是个缪斯，是克隆人取得和谐的灵魂人物。她对洛波特统治者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瞧！”

　　诺娃和其他人顺着佐尔手指的方向望去。他们看着一大丛生命之花，他们听见史前文化矩阵发出的音调和缪斯的歌声极其相似。“从史前史化起源的所有生命都在一刻不停地流动。一旦克隆人被置于加速生长的过程当中，就只有缪西卡和她的姐妹弹奏的乐曲才能使他们保持驯良和顺从，这种乐曲能够适时地提醒他们自己到底是谁。”

　　“现在她正在学习演奏人类的乐曲。”路易·尼科尔斯平静地说。

　　这句话惊起一串涟漪，直指诺娃的内心深处。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她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这样一个机器人——她一直都认为他和他的同类是机器人——竟然是复杂得令人惊讶的生灵。

　　如果弗雷德里克、伦纳德以及地球联合政府派人抓住了缪西卡又会怎样？首先他们会使用各种残忍的方式对待她。缪西卡表述了对和平的希望，可一旦被送进地球联合政府的碾磨房，她的歌声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诺娃不禁感到几分害怕。

　　“我们得赶快动身，”诺娃说，“我用无线电召唤了一个飞行小队的ＧＭＰ军官，现在他们随时都是可能到达这里。”

　　“我们要赶到外头去！”黛娜喊道。爱默森正在打仗，部队里几乎没有几个她能够信任的军官。但世界这么大，很多地方都无人居住，一个反重力悬浮战车小队可以构筑一股不小的火力。他们必须停留在地面，试着和某个头脑明智的人进行接触。也许他们必须和洛波特统治者接触。迫使他们以某种方式停火，然后签订休战协议，最终实现和平。

　　这会儿，她把入伍的誓言全然抛到了九霄云外。至于其他的东西——地球联合政府，以及它的附属机构南十字军——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她感觉到自己的ＡＴＡＣ小队和她站在一起，此外，还有诺娃和缪西卡。

　　持和平主义政见的变节者！听来十分古怪，她想道。

　　“要是没打你的命令，那些军官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佐尔提醒诺娃，他的经验使他看清了事情的本质，“我们必须策划好每一步行动，但动作要快。”

　　黛娜高兴地鼓掌准备组织逃亡，但佐尔并没有流露出一丝激动的情绪，只是把诺娃也拉了进来，就像这个ＧＭＰ中尉一直是他的同盟一样，通过忠诚指挥和协调下属的天性一定是黛娜从她的天顶星斗士母亲和人类王牌飞行员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佐尔想道。

　　突然，有个佐尔曾经听到过的声音再次响起，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花丛中移动。他们全都听见了高亢而活泼的叫声，那种把小狗的吠叫与史前文化矩阵发出的声音合二为一的声音，

　　“波利！”

　　黛娜单膝着地召唤它。“我早该知道的。”鲍伊深呼吸了一口；诺娃和其他人很想弄明白这又是个什么惊奇之物。

　　小小的生物看上去像只长着扫把头的矮个儿小白狗。它带着一撮西藏牧羊犬般的额毛，有人发观它还长着凸起的角，几只小脚就像没有烘烤过的松饼。它露出迷你的小红舌头再次发出两声吠叫，朝她跑去。

　　“你认识这个东西？”安吉洛挠了挠头问道。

　　鲍伊替黛娜回答：“一出生就认识了。这是她的教父送给她的礼物。我以前没见过它，也从不相信波利的存在，直到现在。我……呃，一直认为它是虚构的。”

　　黛娜抱起这只小家伙，用鼻子蹭蹭它，开心地笑个不停。“传粉兽”——她的三个不太靠得住的、自封为她教父的天顶星前谍报人员，康达、布朗和利克就是这么称呼它的。当时，才三岁大的黛娜立刻就把它的名字缩短为“波利”①。

　　【①“传粉兽”的英文是Pollinator，简称为Polly。】

　　很快她就发现波利是只不可思议的动物，它依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来去，没有哪一堵墙或是哪一把锁可以关得住它。只要它愿意，想去哪儿都行，往往在她眨巴一下眼睛的瞬间，它就突然凭空消失了。从生下来到现在，她也只见过它七八次。但它的样子从没改变过，丝毫不见衰老的迹象。

　　“传粉兽，是的。”佐尔低头看着它，说道，“现在你已经知道它在为谁授粉了。”她立刻把所有的线索全都联系在一起，从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甚至一直追溯到她出生之前，黛娜你到底是谁？

　　黛娜无法想像波利像蜜蜂一样在花丛中忙碌的情形。她又一次让这只小东西舔了舔她的脸颊，然后抱着它站起来轻轻地拍打着。

　　“你一直在盯着什么呢？我们走吧！”

　　佐尔看看生命之花，毫无疑问，因维德人已经探测到了它们的存在。他仍然无法回忆起所有的事件，但有一件事他知道得很请楚。

　　必须挫败洛波特统治者的势力。尽管佐尔本体曾经诱骗过因维德女王莉吉斯，但他并不是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也许我也不是，虽然我就是他，他也就是我。

　　但我有能力去做那件非做不可的事。就让我在最终完成这项使命的时候结束我的一生吧！战斗正围绕着洛波特统治者五艘残存的母舰激烈地进行。人类已经向敌人证明，自己要比数量庞大的因维德人更加凶猛。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光学传递信号显示，在他们的史前文化物质当中出现了一个入侵者，那个东西要比因维德人或是铁甲金刚还要让人不安。

　　那是个小小的白色怪兽，它正吠叫着在库存的储藏罐中追逐着自己难看的小尾巴。一只“传粉兽”。洛波特统治者知道，对它发动攻击就如同用长矛戳刺清风、用子弹射击太阳一样，只会浪费时间。

　　洛波特统治者仍然像往常那样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个灾难性的消息。如果把这称之为斯多葛学派的作风①却并不恰当，因为这只能暗示他们将会采取其他的行动方式。

　　【①指忍受痛苦，恬淡寡欲。】

　　对史前史化能量的挥霍不仅使他们感受到自己施展洛波特技术水平的降低，而且还令他们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他们变得情绪低落，同时也失去了对克隆人的控制能力。但所有这一切，都不会让洛波特统治者自身的——也就是最大的——史前文化罩的运作受到一星半点的影响。

　　即便是现在，事实也表明整块的史前文化物质已经被他们的舰队传送给了生命之花。

　　他们无声的商议十分简短。赛赞下达了命令：“把所有机能正常的克隆人和所有的史前文化能量都送到我们的旗舰上来。将适量的战斗舰只设定为电动控制状态，让它们在地球表面降落，只为它们提供单程行驶的燃料。如果可能，对尽可能多的克隆人作一定处理，把他们变成无脑突击队员。”

　　那个科学家低下头，把自己的异议咽了回去。克隆人只不过是屈从于洛波特统治者命令下的血肉之躯体罢了。又有谁敢公然表达不同的意见呢？

　　即便那意味着大屠杀……自从她们被关押以后，艾莉歌拉和奥克塔维亚的生活环境就明显恶化。她们一直对此十分震惊。却不曾调整过自己的心态。尽管她们也是缪斯，但缪西卡和她的宇宙竖琴却是她们三个人能量和功效的关键。对洛波特统治者来说，没有了她，她们俩也就毫无作用了。被拘禁以后，她们见到了史前文化能量减少以及因缪西卡的缺席引发的克隆人机能失调，现在他们对此已经有些麻木了。

　　但一阵新的恐慌骚动又使她们有所警觉。大多数身体机能出了问题并被圈定了行动范围的克隆人，都被卫兵注射了某种药剂。他们行动迟缓地排成长队。队伍的尽头有一扇门，走出大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回来的。

　　抗痛血清，这个名词静静地在他们附近那些沮丧的囚犯当中流传着。艾莉歌拉看了看奥克塔维亚，她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药效发作，除了失去普通的感觉之外。被注射过药物的克隆人一切功能全都正常——他们将成为好斗和可怕的战士。除了战斗，他们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直到身体被炸开或是药制完全烧坏他们的生理系统为止。

　　“无脑突击队，”一个声音说道。奥克塔维亚转身想看看那个人是谁，这一望使她倒吸了一口冷气。

　　由于被剥夺了大量的史前史化能量，这个克隆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巫婆，她点了点头，现在已经处于生命韵边缘。

　　她凝视着远处，眼睛涣散得像玻璃球一样。另一个人插了一句：“另类战争的祭品。这是洛波特统治者独有的方式。”来自敌人母舰的抵抗似乎正在减弱，但玛丽·克里斯托却不让自己心存侥幸或是就此分心。她躲避着敌人的炮火，准备进行下一次通场飞行。在爱默森的命令下，她正在对支离破碎的ＴＡＳＣ部队的残余力量进行整合。

　　我们最好能尽快得到些援助，她想道。“将军，现在你必须派出所有的预备队。”爱默森的传送图像对伦纳德说道。

　　最高指挥官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就目前来说，现在的战况发展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说得倒轻巧，“你这个吝啬鬼。”爱默森想道，这时，他的旗舰在一具生化机器人的袭击和枪弹的撞击下摇晃起来。

　　“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他冲伦纳德吼道，“立刻行动，你这个笨蛋！”

　　伦纳德肩上的流苏随着他的怒火不住地颤动，“你竟敢向我下命令？执行你的任务！”

　　他刚刚切断了通讯信号，脑子里还幻想着爱默森因为战地抗命被收监的情形。这时，一名副官靠到他的身边说道：“敌人的攻击艇正在展开登陆行动，长官。大约就在城市边界五英里处。”

　　伦纳德转过身再次接通了爱默森，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他也无法派出地球防卫部队执行突破任务了。

　　他早就预见到，爱默森会认为这道命令根本行不通，而且会使矛盾激化。伦纳德让他继续把话说完，等着在战斗结束、把他搭救下来之后再在地面上对付他。

　　“接着说啊！哦，你一定对这个很感兴趣：你的教子，二等兵格兰特为了一个敌人的间谍竟然从连队开溜了。ＧＭＰ到现在还在搜捕他。”

　　爱默森悲伤得想落泪，他坚持认为他们弄错了人，要不然鲍伊就是被洗了脑。为了说服伦纳德，爱默森列举了种种可能，但他却看到伦纳德脸上显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

　　爱默森切断了通讯，重新部署他的残余部队。对仅存的敌军母舰发起直接进攻。在地球上，伦纳德正为自己给爱默森送去了这样一个消息感到高兴，他要让爱默森在这样一个无暇悔恨忧虑的时候感受到极度的痛苦。

　　但他并没有得意多久。从攻击艇上下来的一支敌军正以松散的队形袭来，它们在纪念城内大肆破坏。

　　甚至待在指挥塔内的伦纳德本人都看到了开启的攻击艇舱门，无脑突击队的克隆人像一群疯狂的魔鬼一般发起了冲锋。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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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ＳＤＦ－３号远征队踏上征连寻找洛波特统治者，寻求和他们在外交上达成一致的时候，洛波特统治者也正向地球进发。事实上，双方的飞船恰好在漆黑的夜空失之交臂。

　　有人为此悔恨不已，因为他们相信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完全可以避免。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难道默默耕耘的人类会和侵入自己土地的猴子妥协吗？

　　妄自尊大的洛波特统治者认为人类一定是发疯了，他们认为人类就和那些由克隆人组成的、被迫展开最后攻势的无脑突击队队员一样简单。

　　                               ——艾莉丝·哈玻·阿尔戈斯少校（已退役），《支点：第二次洛波特战争解读》





　　“怎么就打不倒他们呢？”一名步兵咬牙切齿地在战术通讯网络中说道。他朝另一个人开枪，这一次，穿着来自另一个世界服装的疯狂的长发野人终于倒了下去。

　　但没过多久，这个家伙又爬了起来，它目光空洞，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像具邪恶的骷髅。它以超乎想像的高速度和灵敏度向他飞奔，同时还端着某种手持武器开火。士兵紧紧扣住扳机，在特弗龙被甲弹头的能量冲击下，它的身上被掀开了—个个大口子，最终，那具僵尸变成了燃烧着的碎块。

　　但与此同时，另一具僵尸狞笑着从后头冲了上来，和他徒手搏斗。尽管格斗技巧并不高明，但它却残酷得像一条疯狗。他们的步枪架在了一起，幸亏有护甲防身，他的脖子没有被咬断。

　　此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上演着相同的一幕，只有很少的几支南十字军部队驻扎在牛顿城，防守纪念城最外围的着陆点。这些士兵的人数远远低于登陆的外星活死人。几无还手之力的平民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士兵们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哪怕耗尽了弹药，那群僵尸也拼命向上冲，它们徒手展开肉搏，想在注射的超量药剂致它们于死地之前尽量多杀几个人。人类的幸存者及时在城镇的中心广场附近重新集结起来。十五名男女组成了一个队。他们分成两组，一排站立，一排半跪。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情景又重现了，这个小队不断地朝各个方向开火，而那群该死的家伙却一个劲儿地向上冲。强大的现代步兵武器一次又一次扫荡着这片区域，而每一次都有更多的克隆人无脑突击队员咆哮着冲上前来。在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在开火，但大多数人的武器已经耗尽了弹药。

　　有时候他们也进行徒手格斗，护甲为步兵带来了强大的优势。但每一次他们刚把敌人击退，就又会有一波克隆人朝他们压过来。

　　小队缩成了一个三角形，现在只剩下了八名背水一战的男女勇士。这时，在他们的上方，细小的十字准星已经对准了他们。

　　可叹的是，两艘运载着无脑克隆人的运输舰把登陆点错误地定位在了人口密集的中心。由于整个行动的仓促以及克隆人船员的可靠性大大下降，这样的失误根本无法避免。

　　尽管如此，洛波特统治者向地球人展示力量的命令却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哪怕牺牲一些可有可无的“垃圾”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从第三艘攻击艇上射出一道光束。整座牛顿城的中心就在高热原子核反应的烈焰中消失了。朋友、敌人，平民——所有的一切都在瞬间随着爆炸和冲击波汇聚而成的大屠杀中化为了灰烬。听到这个消息，伦纳德没有任何反应，反倒像洛波特统治者一样冷静。技术军官七嘴八舌地向他解释外星人发射的光束威力如何，有些人说那是敌人新近研发的武器，另一些人则为此争论个不休。这些都不重要了，他挥了挥手让他们退下。

　　两座城镇被彻底摧毁，但在他看来这些也都无足轻重。伦纳德和纪念城里的其他人一样清楚，自己很快就会成为敌人的下一个目标，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进行防御。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加强地球联合政府议事大厦的防御了，然而他还是下达了命令去办这件事情。

　　一名副官小心翼翼地触了触他的肩膀，“我们收到一条外星人发来的通讯信号！”

　　赛赞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的主显示屏上，博卡兹和达哥分列在他两旁。

　　他们知道他的名字。“伦纳德指挥官，现在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你们的种族彻底灭亡。你必须向我们投降并且立即撤出这颗星球。”

　　伦纳德茫然若失地望着屏幕。撤离？他曾经在学院看过一项军事计划：在以最快的进度持续建造太空船、同时出生率也下降为零的前提下，这样庞大的工程也需要十年时间才可能完成。这样看来，即便在这次大战之前，将地球的太空部队全部聚合在一起，也不可能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工程。

　　而地球人又该迁徙到何处呢？在月球和火星上倒有几个为数不多的殖民地，但它们都脆弱不堪；此外，只有几个轨道空间站可供选择。除非洛波特统治者愿意提供帮助，但他们显然不会这么做。

　　伦纳德很是吃惊，洛波特统治者怎会如此看得起在他们眼中智力仍处在进化早期阶段的人类，而且认为人类有能力迁徙到外星球？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却是，洛波特统治者们并不乎他们能否做到这些，也许“撤离”这个字眼不过意味着让地球的权力机构——政府能够逃离这里并保存下来。

　　各种想法和揣度在伦纳德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也许他们可以把最重要的人物——当然，他本人也位于其中——送走，这样就可以避免人类的彻底毁灭。

　　就在端详洛波特统治者刀刻一般锐利的老脸时，他又听到赛赞说：“撤离工作必须在三十八小时内完成，否则，我们只能把你和你的种族彻底消灭，再没有别的选择。”

　　伦纳德的拳头重重地击打桌面上，他猛地站了起来，“现在你们听着：自从我们的祖先直立行走，学会利用双手和大脑开始，这个世界就属于我们！我们渡过了每一次灾难和内战，以及你们强加给我们的战争！这个世界是我们的！”

　　他在空气中挥舞着攥紧的拳头，第一次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作了演讲。接着，他才惊讶地发现，身边为数不多的男人和女人都点头表示赞同。他终于知道直接以前从未得到身边那些人的衷心支持了。

　　他正想着那件事情，博卡兹的话却打破了他的希望，“伦纳德，这是我们的最后通牒——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而不是建议或者仅仅是威胁。我们的死敌，因维德人已羟探测到你们星球上存在的史前文化。”

　　“他们很快就会到达这里，”达哥说，“而且，这里将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你可以离开、也可以选择夹在中间被打个粉碎，再没有第三条道路。你们走吧，把这件事情留给我们去解决。”

　　伦纳德的部下请他暂时离开屏幕和顾问商议对策后再行答复，但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同样也没有切断通讯信号。骄傲的秉性让他高高站立在那里，正如洛波特统治者现在看到的那样，他正在保护自己孤独的战士形象，就像一名独来独往的枪手，或是巴顿、凯撒那样的角色。

　　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他的脑子也在飞快地计算。如果只有一部分人可以生存下来，那么管辖他们就是他的责任。

　　“不可能。”他告诉赛赞。希望自己的声音没有颤得太厉害，“时间根本不够！”伦纳德补充道。他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至少需要七天！”那好像是《圣经》里提到的数字，但这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

　　赛赞抬起了手臂，可伦纳德并没有看见他和他的三位一体伙伴正在触碰史前文化罩。

　　“给你们四十八小时，不能再多了。”赛赞的话如同最终的裁决。他一口回绝了伦纳德的抗议。“超出这个时限，地球上就不会再有一个活口。”

　　显示屏闪动了一下，然后信号就消失了。

　　伦纳德转过身看着离他最近的部下，由于洛波特统治者所坚持的条件根本无法实现，因此他根本用不着考虑这个令人痛苦无比的决定。“重新加强纪念城周围的所有部队，准备全体出动发起攻击。”

　　只有几个人暂时犹豫了一下，然后，所有的人立刻开始了行动——这时他吼道：“现在立即执行！动作要快！”

　　他们全都表示服从。因为在伦纳德的小圈子里不允许其他意见的存在。而且他们对这道命令也没有异议。人们迅速跑动越来。

　　伦纳缚想道，我们曾经痛打了天顶星人，现在我们一样可以痛打洛波特统治者！还有因维德人，无论这些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男人和女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准备。一些孩子被隔离起来或是被大人送往掩体，但还有多孩子却拿起了武器准备参加最后的战斗。

　　毁灭的光束过后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即便它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在此刻看来也显得非同寻常，天空很快又会被撕裂开来。爱默森的三星号旗舰所参与的战斗行动足以记入写给孩子们的故事，也足以载入歌颂爱国者的诗篇。爱默森本人宁愿付出一切代价也不想待在这里，至少他不想成为飞船上众多死难者当中唯一幸存的船员。

　　但事情偏偏就发生了。一发敌人的炮弹击毁了舰桥上所有的系统，还是打死了资深的舰炮指挥官——当时，这名指挥官正站在爱默森和离他最近的爆炸地点之间。不过，爱默森的身上也中了弹片，指挥椅被鲜血染红，脑袋重重地撞到座倚的靠枕上。由于角度特殊，靠枕内的填充物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缓冲作用，他被撞晕了。

　　爱默森感到无以复加的疲倦，同时他还觉得非常遗憾——他为自己从未对鲍伊吐露过心声感到遗憾，他为自己没能打赢这场战斗感到遗憾，他为自己把婚姻搞得一团糟感到遗憾，但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那么多的生命已经或是即将被送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烟雾从舰桥的控制面板上升起，那里银快就成为一个墓穴。爱默森的脑袋向后靠了靠，只有一次他回忆起自己在丽莎·海因斯和亨特的战争日志回忆录中读到的内容。

　　思考变得越来越困难，但他用尽自己的意志力把那些书中引述的问题集中起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从何而来？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去？这是属于全人类的问题，在爱默森看来，他们一定构建在ＲＮＡ密码子和反密码子的基础之上。

　　他不知道答案，但他盼望尽早探询到答案。他很清楚那些答案会令洛波特统治者感到惊讶——同样地，那些答案也会令同胞们感到讶异。

　　然后，他冲着克里斯托中尉和布朗中尉眨了眨眼，爱默森无法想像他们如何能够将机甲停靠在受损如此严重的三星号上。他无法断定他们是真还是幻。但就在他们把他拖起来送进弹射模块的时候，疼痛感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还让他更加清醒了一些。

　　丹尼斯·布朗不知道该对玛丽说些什么，对爱默森实施救援是临时决定的，在此之前，他们相互之间只知道对方都是作战部队的指挥官。蹲坐在由合金护甲保护的小型球体内部，这个受了伤的将军显得有些反常，甚至有点笨拙。但现在已经来不及返回机甲了，更何况那两具机甲也都伤得不轻，进这个弹射太空舱反倒是更好的选择。

　　“看来我们成功了。”他鼓起勇气说道，这时，三星号在他们身后炸成了碎片，冲击波把金属球体都撼动了。

　　她想了想，“是啊。”玛丽没有正面回答。

　　但他们发现自己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在敌军残存的几艘仍旧可以行动的巡洋舰当中，有一艘飞船就像噩梦中跑出的怪物，张开鲨鱼般的大嘴朝他们扑来。

　　他们被吞噬了。黛娜回头一看，发现传粉兽已经没在后头欢快地跳跃了，她早已习惯了它的突然消失，只是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再次见到它。

第十五小队和他们的朋友以及同盟①，爬上了埋葬着ＳＤＦ－１号以及所有生死攸关的史前文化能量秘密的土丘顶部，俯视着一道充斥着亮光和噪音的包围圈。

　　【①指诺娃。】

　　ＧＭＰ部队显然最先到达那里，兵员运输车和巨型机器人以及武器的维护人员都赶到了现场。能量警戒线就布在外围，土丘底下也有不少人在活动。在远处，城市在燃烧，受到敌人袭击的地点升起了浓烟，在天上形成了方圆一英里左右的黑云。出于某种原因，ＧＭＰ部队正遵照弗雷德里克上校的指示不惜一切代价重新抓捕外星人，他们不是忘记了就是没有收到南十字军高层发布的全力加强防线准备拼死一战的命令。

　　佐尔在仔细地思考整起疯狂事件的始末，这时，黛娜也在考虑佐尔的事情，她是多么需要和他取得相互理解啊。就在这八个人站在那里忙着理清他们的纷乱思绪及回忆的时候，有一道阴影投射在了大地上。

　　他们都抬起头，地面上的宪兵部队也看到，在他们的上方盘旋着一架肉桂红的扫帚形洛波特统治者攻击艇。卡诺和他的三位一体伙伴正透过巨大的透镜向外望。“最后一具史前文化矩阵就在那里。”卡诺用一种单声道嗓音说道，“不过，站在土丘顶上的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的飞船剩下的任务就是进行牵制性攻击，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土丘被战斗单位团团围住。

　　但所有的这些情形都令人感到困惑。这里并没有发现那三个可怕的史前文化鬼魂的踪迹，至少没有任何抵抗的迹象，对史前文化如此小心谨慎足以使任何人学到很多事情。

　　但这又是什么？随着焦距的放大，卡诺看见了他过去的未婚妻缪西卡、最先进的佐尔克隆人以及六个地球原始人，他们正在悬崖的边缘处走动。

　　“佐尔和他们在一起。”达西斯是三人小组中的长者，她以其独有的冷静说道。

　　“甚至连缪西卡也在。”卡诺吐出这样一句话，他强压住自己即将撕裂的嗓音，因为他宁死也不愿承认恨意已经涌遍他的全身。黛娜惊讶她看见佐尔迈步走向悬崖边缘，对着空气说起了话，“如果你们发动攻击，我们就会摧毁这里所有的东西，生命之花、史前文化、缪斯。一切全部摧毁。”

　　“回到你的济波特统治者身边去！告诉他们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你们对这些东西根本一无所知。你和你的主子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学着如何谦虚受教了。”

　　佐尔想登上那艘飞船，但诺娃却望着他，心中满怀忧虑。他要干什么，虚张声势唬住敌人吗？

　　上帝一般的声音从攻击艇上传来，把人类吓了一跳，但缪西卡和佐尔却迎了上去。“我们会回来的。”那个声音说道，随着火焰从外星人部队四周升起，他们向地平线上方运动。攻击艇朝着太空和外星人旗舰方向升空远去。

　　诺娃在军队中从未学过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预测。虽然始终没有表态，但她终于也和黛娜一样将入伍效忠的誓言抛在了一边。“佐尔，那些花，还有洛波特统治者……你都想起来了！”

　　他露出了最为坦诚的笑容，“是的，但还只是些片段。”他又对黛娜笑了笑，“这还只是意识接合的开始，而缪西卡就是莫中的关键！”

　　黛娜刚要发作就僵在了那里。这就是全部的原因，嗯？缪西卡？竟然把这一切全都瞒着我黛娜……啊，可恶！

　　佐尔开始发号施令，诺娃似乎十分乐意听从他的调遣。佐尔勾勒了整个计划的轮廓，他要安吉洛、希恩和路易从ＧＭＰ的封锁线悄悄溜出去，并通过一拖一的方式把第十五小队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全都带进来。

　　黛娜在通风口状的土丘顶部开口处走来走去，看着伞状的孢子撞击在某些看不见的障碍物上又飘落下来，它们不断地升起来又落下去。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强烈地被它吸引。她终于决定，如果大家都能逃过这一劫，她一定要叫佐尔把所有的事情都向她解释清楚。

　　佐尔抬起头望着地球的天空，这时，鲍伊也把缪西卡搂在了怀里。有些人正在逃离纪念城，他们生怕被另一束光线或是生化机器人部队的袭击所波及。

　　长长的队伍末端是一个和佐尔本体全然一致的人，他不但继承了宇宙塑造力的惊人秘密，也背负了他的前世犯下的每一项罪孽。佐尔·普利姆在微风中用力吸着气。

　　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对自己许诺，也对所有生灵许诺。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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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焦点突然从史前文化矩阵转移到了缪斯和佐尔·普利姆的身上，但也只有那些对史前文化力量的更为微妙之处不甚了解的人才会感到迷惑。

　　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我们就可以上看得更透彻。当然，我们也会为自己掌握了全局的观点、对历史舞台上那些角色的困感甚至不合情理的举动感到自鸣得意，可又有谁能以公正自居并且责备他们呢？史前文化的塑造力已经把整个世界置于它的利齿之上，不住地摇晃。

　　                                 ——Ｓ·Ｊ·费雪，《光之军团：南十字军部队史》





　　战俘们看得出来那是个非常高的空间。外星人色彩斑驳的照明光源大得像一辆反重力悬浮战车，高高地悬挂在他们的头顶，没有任何物体作为支撑，它的多面体结构与染色玻璃装饰灯非常相似。

　　它就像一颗带辐射的钻石，他的脑子里似乎泛起一条清晰的思路——但他不敢肯定，爱默森的神志开始有些模糊，这时，布朗和玛丽试着悄悄把他扶起来，坐在长椅上。

　　“怎么样？”达哥重复问了一句，“你愿意为你的手下指点迷津，向我们投降吗？”

　　爱默森吸了一口气，再一次望着那三个站立飘浮在史前文化罩小型平台前的怪人。在这样的关头，伦纳德会不会失女理智？爱默森很好奇，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却一点意义都没有。

　　“‘投降’？”爱默森疲倦地重复着那个字眼，感受着脸上、脖颈以及身体侧面伤口的疼痛。“难道你们这些傲慢自大的盗墓贼还不了解人类吗？你们的天顶星走卒就曾经跟在我扪的后头。现在你们也跟来了——嘶——”

　　疼痛让爱默森吸了一口气，他差点晕厥过去，但几乎即刻就清醒过来。克里斯托中尉用身子顶住他，把爱默森的身体支撑起来让他不再继续摇晃，真是个好样的战士！

　　“——跟在我们后头，”爱默森继续说道，他挺起了脊粱，“可是看来你们还不明白：这并不会削弱我们，只会让我们变得更进强大！”

　　达哥低头看着他，“非常遗憾，我们得到的情报使我们相信，你们和我们一样正在谋求和平的解决方式——我们的目标也是如此。”

　　爱默森摆脱了疲倦和伤痛的袭扰。在他面前这些酷似开膛手的凶残幽灵到底有多老？在老旧的橱窗里又有多少个靠史前文化滋长的多里安·格雷的肖像？他思忖了一下，然后把精神集中超来。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这个想法真的很妙，”爱默森开始回击，“是你们首先向我们开的火，这一点你们跟我一样清楚。你们根本就不会尝试和我们谈判。”

　　“多可惜啊，”达哥避开了他的锋芒，“可我们尊重你们，就像尊重其他和我们样具有人类外表的智慧生命一样，相同的生物起源结构——甚至连智能方面都具有亲缘关系。”

　　“是吗？”在细长的眉毛下面，玛丽那双眼睛正朝着洛波特统治者怒目而视，“那么为什么还不召回你们的生化机器人部队？”

　　“你们都是骗子，所有的人。”爱默森告诉洛波特统治者。

　　赛赞的眼睛都睁圆了，里面满是惊讶与不悦，“一点不假，你们这些生物太愚蠢了！”

　　爱默森冷冷地笑了笑，“地图参照坐标罗密欧——探戈４６６－２９２，那里就是你们最早想要登陆的地方，对小对？我们就是这么愚蠢。你们会遭遇到更多的机甲和战斗——疯狂的人类要比你在最可怕的噩梦中见到的对手更难对付！”

　　那是爱默森的疯狂构想，在三星号的通讯系统被破坏之前，他依据外星人的活动觇律，并参照伦纳德的部下的通讯记录，由此得出了刚才的那番结论。这一招值得一试，爱默森断定。地球的防卫力量几乎见了底，但洛波特统治者也许还不知情，爱默森的话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他们的阵脚。

　　尽管外星人新近使用的光束武器十分可怕，但却不可能在那些土丘上使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想、也不敢毁掉这几个土丘，否则他们早就动手了。具有悲剐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人类终于知道了洛波特统治者发动战争的根源，知道了令人迷惘的企图，以及洛波特统治者押下的赌注。爱默森和伦纳德一样清楚，从地球撤离根本行不通，就算可以做到这一点，人类也无处可去。

　　“而且我们知道史前文化。”尽管第十五小队在敌人旗舰内部搜集到的情报、以及根据洛波特统治者发给伦纳德指挥官的通讯信号作出的分析非常粗略，但玛丽还是把这个词说了词来。

　　“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得不到它就会死亡。”布朗也补充道。

　　这几句话让洛波特统治者们迟缓了片刻。战俘们看见那几个入侵者的头头再次开始了无声的商议。

　　片刻之后，博卡兹说：“告诉我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了解我们和我们的历史？”

　　“我们知道你们的弱点，”爱默森回答道，“地球是我们的。没有人可以从我们手中把它抢走或是迫使我们离去！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停火，也许我们还可以互相帮助。我们可以停止这场战争。”

　　“因维德人已经来了，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赛赞问道，“你们会被全部消灭！”

　　“我们绝不能允许因为你们的固执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世界的命运，而危及我们建立洛波特宇宙的宏伟蓝图。”达哥说道。

　　“你们的鼠目寸光只不过证明了你们有多么的原始。”博卡兹又添了一句。

　　爱默森一阵狂笑，玛丽和布朗却感到一阵害怕，随后他收住了笑声。接着，将军用自己的目光迎上了一名洛波特统治者的凝视。“那么，就算是吧。”

　　斑驳的蘑菇状史前文化罩的一部分发出了亮光，博卡兹把他的手掌放了上去。史前文化罩发出话音，显然是要让这些地球人听见。“我们收到了佐尔·普利姆的消息。”

　　“佐尔和他所在的人类部队正位于埋藏着史前文化矩阵的地区，缪西卡也和他们在一起，但她再也不可能弹奏宇宙竖琴了，她已经效忠于佐尔和人类。”

　　“鲍伊！”爱默森喃喃道，“我知道你绝不会私自逃离军队的，孩子。”

　　赛赞掉过头对爱默森说：“我们撤回最后的宽限期！你的地球就要完蛋了！”希恩和其他队员溜回他们事先藏好的吉普车，架起战斗武器，伪装成前往后方汇报战况的侦察队穿过了ＧＭＰ的封锁线。有了诺娃透露的口令，事情就好办多了。在洛波特统治者的攻势和南十字军司令部乱成一团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人想过要盘问他们几句。

　　回来的时候就更容易了，真人操控的机甲运载着另外几具无人驾驶的机甲轻松地穿越了ＧＭＰ的警戒线。在没有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宪兵是不敢轻易朝友军开枪的，可等他们明白自己上了当已经来不及了。

第十五小队的成员们站在他们的反重力悬浮战车附近，望着满目疮痍浓烟滚滚的纪念城。毁灭光束击中了这座城市的好几处地方，但并没有像对付牛顿城那样将它彻底化为焦土。

　　“鲍伊。我觉得没脸见人。”缪西卡说着，眼泪打湿了她的面颊，他们正看着许多幸存者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从市区往外撤离。

　　“这不是你的过错，”鲍伊搂住她不住地宽慰。

　　她抬头看着他，试着笑了笑，“我们两人之间的和谐度很强，我可以感觉到你的欢乐和悲伤，那种感受就像出自我自身一样。”靠在他身上的感觉是那么的神奇，在恐惧的环绕中，一种神圣的兴奋体验支撑着她。

　　往另一边，黛娜平静地问诺娃：“你认为佐尔已经有了下一步的方案？他能通晓未来？”她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询问自己的私事，而且，有这个必要吗？她所有的梦境和幻象都紧紧地环绕在她的周围。

　　诺娃思索了一下，“你说什么？”如果佐尔真的具有某种预知力，也许人类可以把它用在好的方面。

　　黛娜正看着佐尔，他独自站立在一旁望着熊熊烈焰中的纪念城。“他并不想帮助缪西卡，”黛娜终于面对现实了，“他想复仇，我想，他求死的意愿更甚于求生。”她的话音当中带出了点什么。她仍然爱着他。

　　佐尔正站在他的三位一体号旁边，审视着面前的废墟和惨剧，黛娜曾经以为他为自己的战车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具有三种变形模式，但现在她才明白是他记忆深处的某种东西叫驱使他这么做的。

　　佐尔默念着无声的誓言，仿佛那是一句咒语：现在他们该为此出代价！这一次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这时，他听见希恩的反重力悬浮战车——坏消息号的座舱扬声器里传来赛赞刺耳的嗓音：“佐尔！你这个叛徒！你在那里吗？”

　　希恩吓了一跳，他差点像飞行员弹射一样从里面蹦了出来。

　　佐尔立刻回到他的三位一体号座舱前，伸手握住了控制把手，“我听见你说话了。”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洛波特统治者竟然把他们的图像信号送到了反重力悬浮战车的显示屏上。“你已经知道随着生命之花的开放。史前文化矩阵的效能会不断降低，”这算不上什么问题，“而且，现在探测星云肯定已经把消息传递给了因维德人。”

　　佐尔看着他昔日的主子。这些话又使他恢复了少量的记忆和意识。“我……是的，不过我还知道我是这颗星球生死存亡的关键。我要说我的认为你犯了个错误，”赛赞重复说道，“仔细看看，你就会明白。”

　　ＡＴＡＣ小队的其他成员也看着他们自己的屏幕，缪西卡站在鲍伊的身后，诺娃则和黛娜一起观看。他们看到了受伤痛袭扰牙关紧锁的罗尔夫·爱默森，玛丽和布朗正想方设法为他减轻一些痛苦。

　　“爱默森。”鲍伊木然地说道，而希恩则博一个失去希望的信徒低低念叨着玛丽的名字，黛娜也听见诺娃呼吸急促地说出了“丹尼斯”三个字。

　　接着，洛波特统治者又出现在屏幕上。“只要你们交还缪西卡并且将部队从这一区域撤离，我们就释放这三个男人。”

　　男人？希恩·菲利普斯花了一秒钟时间才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甚至怀疑这些人有没有用正眼瞧过玛丽。我想，在他们看来所有穿着护甲的人都一样，可是——也许这群吸血鬼并不如他们始终吹嘘的那样聪明。无论如何，如果继续这么吹嘘下去能让他们永垂不朽，他们就一定会永远这么吹嘘下去！

　　“你可以接受这个条件吗？”赛赞接着说道，“我们相信用不着提醒拒绝我们的后果。”

　　佐尔强压住长期以来积蓄的怒火，问道：“你要我们怎么做？”

　　“我们可以接你们上来，然后在我们母舰上把战俘交还给你们。”洛波特统治者的影像从显示屏上消失了。

　　佐尔疲倦地从他的战车里跳了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不想让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陷进——”

　　鲍伊的肩膀猛地朝他一撞，把块头比他还大的佐尔顶在三位一体号的侧装甲板上，想要把他掐死。

　　“绝不能让他们抓走缪西卡！我要杀了你！”

　　佐尔的面部都扭曲了，他想要把自己挣脱出来，但却没有成功。“那就待在这儿什么也别干，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好朋友被杀掉！洛波特统治者的手段要比你们想像的还要残酷得多！”

　　黛娜跑过来解劝，但缪西卡却抢先把他们劝住。“住手，鲍伊！”为了防止对她造成误伤，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向后退了几步，松开了紧紧掐在手里的佐尔。

　　“我不会让你们为了我去送死，”她告诉诺娃和第十五小队，“我要回去。”

　　还不等鲍伊拦阻，黛娜就说：“她是对的。第十五小队，集合！来吧，你们还傻呆呆地看什么？”

　　在他们当中，诺娃和困境中的爱默森关系最为疏远。同全人类，以及他们的家园的生死存亡相比，几个人的命运，一支舰队的指挥官，外加两个ＴＡＳＣ飞行员——这些人的命运实在是微不足道，任何对南十字军发下誓言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在人质事件和情绪冲动的基础上达成的策略和方针将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在全球内战中，那曾经是一个起过主要作用的因素。

　　诺娃想起了自己的手枪，但她又马上意识到，现在局势的发展已经无法干预，她只能和黛娜的ＡＴＡＣ小队一起静观其变。在对局势的塑造力方面，史前文化似乎有某些蛛丝马迹可寻，她只能寄希望于这种神秘力量好的一面能够起点作用，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快要被命运吞噬了。

　　“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黛娜告诉她的手下，“我们只能随机应变。但这和南十字军或是地球联合政府无关，现在甚至连这里的土丘也不那么重要了。这是我们与洛波特统治者之间的恩怨。”

　　旗舰内的经历，土丘下面的孢子、花粉核和生命之花的影响以及缪西卡的歌声使她如梦初醒，体内的某些东西突然活了过来——那种东西展现出它的力量，如同挣脱了虫茧舒展双翅的蝴蝶。

　　黛娜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她很信奉一句话：“也许从一开始它就会变成这样。”切断通讯联系之后，洛波特统治者很快达成了一致：缪西卡对他们的计划至关重要，他们再也不需要其他人了——甚至包括佐尔，而且，那个混血中尉斯特林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遗传使她拥有了对史前文化的洞察力和亲和性，使她改得十分危险，最好能够尽快把她和她的部队都消灭掉。在和史前文化有关的事件当中，洛波特统治者绝不能忍受任何人的阻挠。十多架攻击艇绕着土丘盘旋了几圈，但没有开火。这支小型舰队降低了高度，把反重立悬浮战车载了进去。由于在火力上远远处在下风，当入侵者的升空离去时，ＧＭＰ的士兵们全都松了一口气。

　　在行进途中，第十五小队在巨大的机库甲板内组成了矛头阵型：黛娜的瓦尔基里号，安吉洛的特洛伊木马号，鲍伊的重蹈覆辙号——那是用于替换在早先从敌人母舰上突围时遗弃的迪迪瓦迪迪号的，此外还有希恩的坏消息号和路易·尼科尔斯的动线号，这构成了整个小队。

　　整排整排的克隆人卫兵用枪对准了他们。如同一群野兔看管下的狼群。但ＡＴＡＣ部队的士兵们只是静静地观察和等待，唯有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前灯和引擎罩才使它们露出一股杀气。

　　黛娜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她打开了麦克风的内部扬声器，大声说道：“先让我们看看爱默森参谋长。”

　　那一群入侵者商议了一阵。最终。他们的队列让出一条道，反重力悬浮战车跟着一辆卫兵使用的轻型汽车开了进去。他们进入居住区的拱形通道，这里和洛波特统治者原来的那艘旗舰非常相似。

　　沿着道路两旁，都站满了士兵，黛娜很想知道，他们是否明白在反重力悬浮战车的装甲和火力面前，自己不过是些突然出现的目标而已。可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忧虑，反而在为她担心。

　　尽管无法用言语解释，但某种东西告诉她，自己做的没错，虽然有悖逻辑，可那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再一次感觉到自己和某种比她自身宏大得多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她吸了口气。赶忙祈祷这不是她的错觉。事实上，除了信心它什么都不是，如果她能够悟透自己在军事学院上过的哲学课程，这不正是某种感知过程吗？

　　卫兵的轻型汽车在一个和车库大门大小相当的舱室入口处停了下来，反重力悬浮战车也停在它的后面，发动机在怠速运转。

　　“从谜这里开始，除了缪西卡，只能再跟两个人，别的人不许跟进来。战俘交换很快就可以完成。”

　　黛娜站在她的炮塔座舱内，抓起她的战车手专用卡宾枪斜挂在护甲的肩部。她那带翼的头盔和亮色金属的头饰以及漂亮的护甲，似乎把那些卫兵都给比了下去。“就你和我上吧，鲍伊？”她不明白洛波特统治者为什么不把佐尔也引诱进去。

　　“好的。”鲍伊身后的缪西卡站了起来，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大伙的护送之下，瓦尔基里号和重蹈覆辙号穿过了几条令黛娜印象深划的覆盖着石材的走廊，以及许多条看起来更富现代气息的过道。最后，轻型飞车带着他们停了下来，反重力悬浮战车也停止了前进。

　　黛娜打了个手势，鲍伊和缪西卡跨下战车和她走到一起，两个ＡＴＡＣ小队的士兵都带着卡宾枪，他们被带到一扇三曲臂形舱门前，舱门旋转着开启了。

　　爱默森抬头看了看，露出听天由命的笑容，“是你们。”

　　尽管将军的大多数温情都留给了鲍伊，但黛娜知道这句话同样也是说给她听的。

　　“爱默森。”鲍伊只应了一句。

　　‘爱默森将军！”黛娜大步朝他跑来，卡寅枪还挂在她的胳膊上。这时，丹尼斯·布朗和玛丽·克里斯托搀扶着他站了起来。“你受伤了。”

　　她知道光靠自己的战地医疗工具包帮不上什么忙，布朗和克里斯托早就用自己的医疗器具为他做过了伤口处理。

　　“没什么大不了的。”将军告诉她，他们都知道这是句谎言。“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黛娜。”

　　接着，他把脸转向鲍伊，他的两脚就像生了根一样站在原地。“能见到你真好，士兵。”

　　鲍伊朝他的监护人略微一点头，“很高兴能来这里，将军。”但他的眼睛却在头盔面甲后面转个不停。黛娜想了一小会儿也高兴起来。不管他们俩有过什么嫌隙，现在他们又再度和好了。

　　黛娜估算着下达命令开始行动的最佳时机，她想拉上缪西卡，那样会保险些——缪西卡也对此表示过同意——这时，传来了一阵声响。黛娜猛一回头，把卡宾枪从肩上摘下来。她抬高枪口，看见缪西卡已经被人从鲍伊手中抢走。两排克隆人卫兵开枪掩护，同时把她往后头送。这些卫兵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们背靠着的物体在她看来应该是一堵坚实的墙体才对——看来她落入了一个老套的陷阱，几排卫兵重新封住了道路，继续向他们射击。“黛娜！”

　　希恩从未听到安吉洛发出过这样的声音。但现在没多少时间停下来细想。希恩本人也心不在焉，他正为玛丽的安危担忧。

　　黛娜一直开着她的麦克风，毫无疑问，那是枪战的声音和中尉呼叫支援的喊叫，这绝不会弄错。

　　“我和你一起上！”安吉洛怒吼一声，反重力悬浮战车的推进器喷出了熊熊火焰，诺娃和他共乘一辆车，她也同样想着丹尼斯·布朗。

　　希恩不自觉地换上了指挥官的口气，尽管现在这个大块头中士的军衔已经超过了他。

　　“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干了！守住这个地方！还有你，路易。你们要守住我们的退路！”希恩启动坏消息号，打烂前方的舱门冲了过去，安吉洛则在清理路障。

　　要找到他们并不太难，因为黛娜和路易的护甲仪器背囊内各自配备了一具异频雷达收发机。这时，黛娜从显示屏上消失了。

　　尽管希恩无法通过无线电和他或是中尉取得联系，但他知道鲍伊还活着。希恩放过了走道两旁的克隆人，毫不理会他们的小型手持武器所发射的微不足道的火力，而他只要偶尔打出几发炮弹就足以让他们心惊胆战。

　　这场飞车竞速似乎怎么也没个完，黛娜的信号已经彻底消失，也许她也跟着玩完了立刻玛丽和其他人都还在那里……

　　他就像一匹脱疆的野马一般，一路冲杀着突破了最后一道舱门。刚一露面，能量弹立刻就朝着他的方向飞来。他没有开火，因为他不知道敌人和朋友分别处在什么位置。

　　但他仍旧没有开火，同时试着给自己的坐标定位。这是一条简单的原则，就像前人在早先的战争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你的母亲恰好在战斗中穿过你的火力覆盖区域，那么你很有可能把她打中。

　　坏消息号在较低的高度原地盘旋，有三个卫兵集中火力向它射击。希恩很想知道这些克隆人到底懂不懂怎么打仗，他不去理会他们，干脆就当自己已经把他们干掉了。在最紧迫的一刻，他断定附近没有友军的踪迹，于是他一边运动，一边用主炮打出了一枚炮弹，几个牺牲品的(禁止)立刻化作了灰烬。

　　由于他在战斗中过于投入，以至于根本没有为她们的死感到难过，他的脑子里只在乎一件事情。这时，希恩听到的声音使他松了一口气，欢快的情绪正以非同寻常的速度涌遍他的全身。

　　“你倒是来得从容不迫！”在一根带着凹槽的柱子后头，玛丽责备起他来，手里还端着从倒地的卫兵身上取下的步枪准确地射击。

　　“可我的心里一直都想着你。相信我，我的小鸽子！”

　　对他来说，这段浪漫的爱情起初只意味着又一次的征服，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或我的一切了呢？希恩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尽管这会儿他正尽量让自己集中精力考虑正事。

　　也许是因为玛丽·克里斯托独立的个性，她不但没有被他迷住，而且还赢得了那么多的勋章和嘉奖：也许是因为受到宿命困扰的黛娜不断抱怨臭希恩总是不愿意向他人低下高傲的头；他敢肯定，如果自己能够再次和玛丽玛生活在一起共度一生，他甘愿永远臣服于她的石榴裙下。

　　在很短的一瞬，他把所有事情都想了个遍。他开动坏消息号在原地不停地打转，同时进行重火力压制。他把漂亮的中楣轰开，灰烬和瓷砖像喷泉一样落下，压得敌人抬不起头。

　　看来克隆人并不在乎他们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就笔直地站在烈火和碎片当中，他们的小型武器反击火力向四周发散，猛烈地射向舱室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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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默森！他背负着巨大的悲痛！

　　他是光明之王！尽管——

　　他并不知情，直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明塔奥，《史前文化：超越机甲之旅》





　　罗尔夫·爱默森把那条受伤的手臂紧紧靠在身上，他抬起头，看见鲍伊和缪西卡正躲在不远处的一根柱子后面，一个克隆人卫兵正绕到他们身后寻找一个便于射击的角度。

　　冷静和逻辑都被抛在了一边，趁着自己还有点力气，爱默森径直穿过了枪林弹雨。在他隐蔽的地点与鲍伊身边那根桩子之间的地带还比较安全，枪弹的射束也比较有规律，然而爱默森起身冲出去的时候，那个克隆人恰好单膝下跪，把脸贴上了步枪的枪托，枪口正向他瞄准。

　　缪西卡的脸上闪过一丝担忧的神情，尽管只有不到半秒钟，但爱默森都看在眼里。

　　多美啊——这时，一发子弹从后背射中了将军——也许她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我们都应该听她的。

　　枪弹正中他的背心，外套着了火，溅出的血液立刻蒸发，连骨头都烤焦了。他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躺在了鲍伊昀臂弯里，而那个克隆人枪手则被黛娜给撂倒了。

　　希恩驾驶着他的战车，用辅助火炮前后扫射着整间舱室，大多数敌人都在往后撤退，剩下的全都被打死了。片刻之后，剧烈的回音消散了，只剩下一片寂静。

　　鲍伊把头盔扔到一边。他跪在地上把爱默森扶起来，嗅着带着焦味四血腥味。“爱默森，爸爸……”

　　爱默森的手正紧紧扣着冷冰冰的合金护甲。“我听到你弹的曲子了。就在他们送我去ＡＬＵＣＥ基地的那天晚上，我在营房的窗户底下听你演奏。你弹得很美，鲍伊，你很有天赋。”

　　“不——我没有——”鲍伊想诉说自己对他的关爱，但却发现嘴边只剩下歉意，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

　　爱默森的手握紧了他戴着金属手套的手指，“你和缪西卡的……结合是件好事，鲍伊。你们俩都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孩子。”

　　爱默森又支撑了几秒钟，尽管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朝鲍伊肩膀后头张望，看见黛娜也掀开了面甲。敌人打坏了她的异频雷达收发机，那个地方的护甲被熏黑了，但她却没有伤着。

　　在他看来，她要学的事情比鲍伊或是缪西卡更多。黛娜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就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她右手高举着步枪离开了他的视野。

　　爱默森惊讶地看见，世界并不像长久以来人们传说的那样变得越来越暗。恰恰相反，他的视野和感知范围都不断地扩大，把所有美妙和可怕的事情，把所有言语无法表达的事情都收在眼底——它美得骇人，相比起来，人的生命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一道喜庆的光环把他包容起来，他欣欣然向上跃起。宇宙环抱着他，向他敞开了所有的秘密，解答了每一个疑问。在他那间戒备森严的避难所里，詹德博士通过高科技转播仪器和他自己的信息来源监控着战事的发展。他突然全身绷得笔直，似佛被人猛地敲打了一下。但他立刻又松弛下来，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揪住罗素外衣的前襟。“爱默森死了！这一刻终于来临了！把我的特殊仪器都拿到这儿来！”他伸出手一推，叫他的手下赶快行动。

　　罗素一溜儿小跑地出去了，詹德解开他制服上衣的纽扣。他再也不用披着这身虚伪的外皮了！现在他该穿上更为体面合身的外衣。

　　从今天开始，宇宙将掀开新的一页！诺娃正穿着一件多出来的ＡＴＡＣ护甲，那件带着长角的护甲原本属于卡特，但他在对敌人母舰发起的第一次袭击中牺牲了。现在她看起来就像只金属铸就的公牛，正回过头朝着两辆——本该是三辆才对——增援的战车开来的方向张望。

　　“我到处都找不到佐尔，”她靠过来告诉安吉洛·但丁，“他一定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母舰的另一个地方，佐尔跨进了他的红色生化机器人，悄悄走进过道。只要能完成复仇计划，他死也心甘。黛娜的面庞在他面前晃了好一阵子，他说不上这是为了什么，但他还是把这件事情搁在一边继续踏上了征途。他失去了所有的思想，全部心思和所有智慧全都扑在了复仇上。“中士，这些过道在我看来全都是一样的！”路易在网络中喊道，“这样我们怎么能找得到他们？”

　　远距离通讯受到了阻塞干扰，鲍伊的异频雷达收发机也失去了效用。

　　“我们继续边走边瞧。”安吉洛说，不管怎么说都得怪这个该死的菲利普斯，他根本就没有在来路上留下记号！

　　与此同时，在他们上面的过道的一侧，有几个人影一边奔跑一边躲避着敌人从后面射来的枪弹。

　　“那是克里斯托中尉和布朗中尉！”路易喊道。

　　鲍伊和缪西卡紧紧跟在他们后面，跟着两个ＴＡＳＣ飞行员蹲在过道的两旁寻找隐蔽物。卫兵射出的密集火力在舱室上四处飞溅。

　　由于敌人的反击来得如此突然和猛烈，人类战士不得不把爱默森的尸体留在原处。

　　在“参议院”大厅担任后卫任务的希恩，并没有挡住所有的卫兵。更多的人从不同方向钻了出来，射出整排的火力，可还不等他们打倒自己的猎物，就被反重力悬浮战车辅助火炮的连续射击炸成了闪耀的火球。

　　鲍伊和其他人转过身，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他们看见黛娜顺势把瓦尔基里停了下来，战车四方形的炮塔正向外喷射着微微发亮的热浪。

　　鲍伊立刻给弄糊涂了。他的重蹈覆辙号和黛娜的战车不是停在相反的方向吗？爱默森死的时候，他并没有再见她以近乎自杀的勇气跑回到自己的机甲上去。

　　由于担心重型火炮在杀敌的同时可能伤及自己人，现在，黛娜正跳上座舱用自己的卡宾枪射击。最后一个卫兵从她朋友们头顶上的突出部分坠落下来。然后，她转过身对准相反方向一辆载着卫兵朝她冲来的轻型飞车开枪，飞车的挡风玻璃碎了，这辆小车翻了个身，把上面的卫兵抛得东一个、西一个，然后蹭了一段路才停下来。

　　希恩杀出一条血路跟上队伍，一同赶来的还有安吉洛和诺娃，而路易的战车速度开得太快，他动用了制动火箭才把机甲停下来。

　　丹尼斯·布朗和鲍伊帮着希恩挡住了从“参议院”大厦尾随而至的卫兵，这时，玛丽·克里斯托趁机跳上了敌人的轻型汽车，把它启动了。

　　缪西卡、鲍伊和布朗都上了车。玛丽在四辆反重力悬浮战车的护卫下向前行驶。这时，黛娜才意识到佐尔不见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发动进攻，他们将要战斗到底。

　　“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力量，”达哥断言道，“削减所有机能正常的克隆人，把人数控制在维持正常机能的百分之八十以下。”

　　现在，另外四艘母舰和大部分战斗舰只几乎都没有用了，它们都耗尽了能量，旗舰成了所剩的惟一的希望。

　　捷达出言反对，他知道洛波特统治者并不是要简单地摒弃这些史前文化的克隆人，而是要把他们抛出旗舰。

　　“他们不会乖乖地束手待毙，我的主人。”捷达指出。

　　“那就暂时把他们关起来！”赛赞粗暴地说，“做好处理他们的准备，现在开始对埋在地下的史前文化矩阵发动攻击！”即便是最狂热、最忠实的克隆卫兵，页在反重力悬浮战车强大的火力面前败下阵来，四射纷飞的枪弹很快就使得这些克隆战士开始了撤退。黛娜不相信洛波特统治者在附近没有部署更多的三重生化机器人——为什么不动用它们呢？

　　ＡＴＡＣ小队迷失了方向，甚至就连缪西卡也不知道他们身处何方。他们打破舱门，最终来到一片机库甲板上，那里停靠着整排整排的笤帚形攻击艇。

　　由于时间紧迫，面对如何活着从飞船的中心逃离的问题，充满激情的希恩和玛丽也只能匆匆地拥抱接吻，而诺娃和丹尼斯之间则保留着更多不露声色的真情实意。

　　玛丽和丹尼斯对驾驶攻击艇并没有把握，以地球人的方式操纵这样一艘完全陌生的太空船，这和开着卫兵的轻型飞车兜风可大不相同。

　　“你们试试看，”黛娜说着启动了她的瓦尔基里号，“我回去找佐尔。”

　　安吉洛觉得这话就跟扯他的头发一样，“中尉，这不公平！这可不是在军队里！”

　　“我再也不为军队卖命了。安吉。”她利用推进器把战车掉了个头，“如果二十分钟以后我还没回来，你们就自己走吧。”

　　她刚要离开，鲍伊和缪西卡手拉着手挡在中士前面。

　　“我也要回去。”鲍伊大声说道，“缪西卡说她的人民处在极度的危险当中。”

　　“我可以感觉到。”缪西卡解释说，“我的姐妹和我心意相通——就像一个人。”

　　鲍伊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她说得对，我们会找到他们的。”

　　也许这正是那个教训的一部分，罗尔夫·爱默森曾经告诉过他和缪西卡必须做些什么，无论如何，鲍伊知道他不能抛下缪西卡的同胞不管。

　　突然，诺娃放开丹尼斯的手走到了前面。“我也和你们一起去，黛娜说得对：我们再也不为军队卖命了，现在是阻止生灵涂炭的时候了。”

　　接着布朗也加入了，然后是玛丽。既然事情已成定局，安吉洛·但丁也只好同意。虽然战术空军部队的军官们军衔都比他高，但在这里却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是一次以反重力悬浮战车为主导的行动。

　　“希恩，你和克里斯托中尉共同乘坐坏消息号守在这里，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家伙飞起来。你们剩下的人稍安毋躁，就算帮我一个忙。”南十字军尽其所有的力量重整旗鼓，他们动员了后备士兵，并且想尽办法为志愿参战的平民都分发了武器。警察、学生、从事机械工作的人、罪犯、官僚主义者、家庭主妇，帮派少年——为了守住最后的容身之所，整个人类拿出剩余的所有资源做好了准备。

　　他们将派出常规部队正面出击，和不断逼近的敌军旗舰舰交锋；剩下的人则继续等待。如果局势发展到那一步，他们将在自己的家园和国土上作战。

　　伦纳德最高指挥官听完了临时准备工作的各个细节的汇报，就暂时解散了他的参谋人员，然后自己做好最后的准备。他打开书桌的抽屉，再次检查了他的手枪，确保子弹都已上满。

　　万恶的外星人又一次把他气得怒火万丈；伦纳德把手枪藏在身上，合上了抽屉。他压根儿就没想让这群怪兽将他生擒活捉。他砸开石制的隔墙，和三具红色生化机器人碰了个面对面。也许它们已从佐尔的机甲认出了他正是过去的战斗首领，也许没有认出，但这并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把它们的作战效能都发挥到极致。三重生化机器人仍然会发现佐尔是个令人生畏的对手。而且它们的精力都已耗尽——几乎没有任何方面能够和他匹敌。

　　他迅速准确地用射束放倒了它们，要知道生化机器人手里厚重的铁饼状手枪枪口比榴弹炮的炮口还粗。可就在他步入舱室的时候，又有三具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生化机器人从天而降。

　　佐尔丰富的作战经验得到了施展的舞台，他的生化机器人靠在一大块石墙后头避开了伏击者的火力，然后向它们还击。他高高跃起，击倒了一个、两个、三个敌人，枪弹洞穿了它们的克隆人操控者蜷坐着的控制球体。

　　佐尔打碎大门闯进另一间舱室，他看见高处站着一整排三重生化机器人。它们正等着他，数量有几十个之多。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卫兵，相比起来它们就像在机甲当中蠕动的昆虫。

　　“带我去见洛波特统治者！”他命令道，“我不想伤害你们，我是专程来找它们的。”

　　他看见卡诺站在一旁挥手示意。佐尔驾驶的生化机器人外部拾音器接听到了他发出的命令，“开火！”

　　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躲到了一边，而毁灭的弹雨从各个方向射来，炮弹不是在舱壁上乱舞，就是把舱壁击穿，它们像长矛一样刺入了甲板和高处的墙体。一阵二次爆炸从业已削弱的能量路由系统传来，把机甲震倒在一边。

　　他立刻被落下的舱门结构框架埋在了下头，他翻了个身想再次跳起来，但红色生化机器人的护甲却只在甲板上划出一串公(又鸟)尾巴那样绚烂的火花。

　　卡诺拉动身边的一根长控制杆。“我们早就知道你会到这儿来。”

　　那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爆炸，天花扳掉落下来，好几吨重的金属、管道、有机的史前文化系统部件塌方一样砸落在他身上。佐尔被困住了。与此同时，舱壁也坍塌下来，他彻底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卡诺居高临下地看着佐尔，他不再是那个冷静的克隆人奴隶了，自从失去缪西卡之后，他就充满了仇恨，变得无比冷酷。“情感”这个东西已经在洛波特统治者的仆从当中渗透蔓延，无法阻挡，但他们却极力否认。

　　“你是个傻瓜，佐尔。”卡诺吼道，“你竟然相信自己有力量和我们作对！现在，你这个极度愚蠢的妄想已经失败，我奉命再给你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重新加入到我们这一边来。”卡诺的腔调很清楚地表明，他并不愿意与佐尔和解。卡诺想再次下达开火的命令。

　　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终于支撑着自己站了起来。但空有一身神力，它仍然无法在这堆束手束脚的残骸中杀出一条生路。

　　佐尔看着指向他的一排排枪口，红色生化机器人闪着微光的黑色面甲缓缓地摇了摇，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们休想，不是我终结洛波特统治者的暴政，就是他们把我杀死，否则我绝不会罢手。”

　　卡诺点点头，他对这句声明并未有显露出不悦的神情，“那就如你所愿吧。”他再次举起了手臂准备下达继续开火的命令，像胎儿一般蜷缩在三重生化机器人控制球体内的驾驶员也做好了准备，要把佐尔的机甲炸成炽热的碎片。

　　“结束以后你们要好好查验佐尔的每一块残骸。”卡诺沙哑地说，他就像死亡天使化作的年轻英俊的半神①，高举的手臂即将落下。

　　【①半神半人，超人的人；被崇拜如神的人。】

　　然而就像一道亮光冲刷而过，在舱壁的另一个缺口，一发巨大的炮弹从角斗士机甲的主炮射出，火山喷发一般的爆炸把一具三重生化机器人从高处打落下来。角斗士机甲正站在冒着黑烟的裂口处，横过巨大的炮口轰倒了另一个敌人，然后又是一个，简直像在射击场打靶一样。

　　由于失去了缪西卡的协调作用以及史前文化能量供应的减少，克隆人驾驶员的机能已经接近失灵。它们不但没有回击，反而在等待命令的下达。它们或者互相撞击，或者干脆站着等死——只有一到两具生化机器人开了火，但准头都很差。

　　卡诺敏捷地穿过一侧的舱门逃离了现场，他浑身沸腾着杀戮和复仇的渴求——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情绪已经降低到和那些灵长类动物同样原始的水平，因为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些都是正当的。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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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小时候，父母就搭乘ＳＤＦ－３号离开了地球，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有过三个教父。也许你听说过他们，前天顶星间谍——康达、布朗和利克。

　　她们知道我具有一半的天顶星血统，他们还知道父母离开之后我就没有一个近亲。于是——他们就以我的教父自居。

　　我所能记得的就是，他们对我要比所有的人都好。他们深爱着三位丧生于ＳＤＦ－１号上的女技术军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想他们也把我当作自己从未拥有过的天顶星人和人类的孩子。

　　当我——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大约是在六岁左右吧，我想——他们的病就非常重了。后来我才从医生口中得知，那是用史前文化转化器把天顶星人的体型微缩成人类大小所引发的病症。我并不知道这种病症有治愈的可能，但那种治疗手段只对拥有原有的高大体型的天顶星人有效。然而，他们为了照看我，还是选择了保持人类的体型。

　　他们在几周内相继故去。于是我时常说，不要问我是否为自己的一半外星人血统感到羞辱，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总愿意在众人的怀疑面前站在佐尔那一边。许多人认为勇气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得到验证——高手们怎么说来着？外露。

　　但外星人教给我的却不是这样。

　　                                  ——该文由黛娜·斯特林讲述，诺娃·萨特瑞整理记录





　　黛娜再次开火，但当她发现三重生化机器人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抵抗之后，就停了下来。她的敌人不再是那些意识受到控制的无辜的克隆人。

　　通过那顶带翼的装饰头盔，她用思维控制着瓦尔基里号原地打了个转，片刻之内，机体变形、弹跳成一具身披重铠、手持巨型步枪的哥利亚巨人。

　　机体变形的过程使几具红色生化机器人有了反应，它们再次动起来，没用几发炮弹。她就把它们压得抬不起头来，然而，它们的行动突然变得不那么盲目了。黛娜跳起来，蹲在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旁边，用自己的铁甲金刚为他提供了一部分掩护，同时散射着掩护的火力。

　　“佐尔，别出来！”她把一具想要袭击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打成坍塌的装甲残骸和通红炽热的零部件，但其他生化机器人又蠢蠢欲动，摇摇晃晃地端起了它们的铁饼状手枪。

　　越来越多的红色生化机器人恢复了机能，准备再一次发起进攻。瓦尔基里号前后挥动着武器，黛娜非常清楚，如果自己再不做点什么，这么多的三重生化机器人就会在短时间内获胜，即便它们遇上这样那样的障碍。她一边用单手射击，一边试图把佐尔从其他生化机器人的纠缠中拖走。一具红色生化机器人迈着沉重的步子绕到她身后，想要把他们直接打倒。

　　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终于抽出手臂。他挥舞着武器，随着凶猛的人造电光闪过，那具红色生化机器人从高处翻倒下来，很快又有几具生化机器人跌跌撞撞地冲到前面抢占有利位置。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黛娜。”佐尔略微有些麻木地说，“不过我得一个人去。”

　　自从她第一次见到他时起，黛娜就没有想过谁救过谁这码事。他们都曾经在战斗中放过对方，从广义的角度看，这不也算是一种救命之恩吗？

　　无论如何，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关键是要活着见到他们。

　　“没门儿，士兵！”她把他拖出那个乱摊子，扶着他的机甲站了起来。“也有我的一份。”

　　是的，有些东西我可以解释清楚，而其他的，现在我还不能。

　　于是他同意了，红色生化机器人和蓝白相间的铁甲金刚肩并肩地沿着走道大步而行，合金甲板发出洪亮的响声。

　　“你听仔细了：我要找的是洛波特统治者，我要杀了他们。”他说道。

　　“只要你别把自己也一起干掉。还有我。”她提醒他。从她的语气里，他可以听出她的关切，他感到冷静和理智从她身上流进了他充满杀戮气息的怒火当中。

　　这时，一个舱门隐隐出现在他们跟前。“现在小心点。”她说。

　　他们以ＡＴＡＣ小队一贯的行动方式，背对背地朝着相反的两个方向前进，这和巷战中的士兵或是ＳＷＡＴ特警队十分相似。突然，另一具红色生化机器人发射的炮弹像火球一样飞出舱门从他们身边掠过。

　　佐尔在等待机会，他开着枪冲过了舱门，同时还压低身形，用肩膀把敌人撞翻。黛脑立刻跟了进去，等待着另一阵弹雨的来临。“里面都是我的同胞！噢，不，不……”

　　缪西卡几乎瘫倒在比她整个人还高的凹形水晶观测口上，她简直要昏过去了。鲍伊、安吉洛和其他人都迷惘地停住了脚步，他们被周围遗弃的居民区吓了一跳，却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人不得不把反重力悬浮战车留在后头，穿过这道适合和人类一般大小的生物居住的居住区。当然，他们全都穿着护甲、带着武器。

　　士兵们把手指搭在步枪扳机上保持警戒，而鲍伊则把缪西卡从跌坐的地方拉了起来。她再次穿上了那套可以用于庆典仪式的正式装束——蓝色紧身衣和半袖外套，脖子上挂着带有箭头标记的冷冰冰的合金圆环。

　　她是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卫兵指挥中心找到那身衣服的，出于某种原因，她坚持要在ＡＴＡＣ小队在附近搜查的间隙换上它们。但这里没有她的姐妹和同胞的踪迹。

　　鲍伊禁不住为这身庆典服饰担忧起来，要知道，洛波特统治者特地把它从一艘旗舰搜罗过来存放在这里，一定是有他们的目的。在他们的强行迫使下，佐尔就曾经一度背叛，鲍伊有必要因此为缪西卡感到担心吗？

　　现在，克隆人失踪的谜底已经揭开，可他们看到的答案却令人发指。

　　“他们在飞船外面！”缪西卡补充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如此卑劣的行径却完全令她无法理解，使她无法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

　　士兵们围到缪西卡身边，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洛波特统治者的新旗舰尚未完成废弃物的处理工作，因此许多飞船还在附近飘浮。外面这些行动迟缓的战舰里，每一个观测窗和拱顶内部都挤满了一动不动、像是已经睡着了的克隆人。

　　看着外面的情形，路易·尼科尔斯同时也在思考，他的胃翻腾起来，那感觉就像一只为了逃离铁制的捕兽夹而咬断肢足的动物。而洛波特统治者所干的事情比这还要糟糕几万倍。天哪，就这样把他们全都抛进了太空里！这些洛波特统治者完全不知道何为同情……何为怜悯。

　　纯粹由智能与理性构建的社会——这就是他们的主张、黛娜说得对。他晃了一下，这才恢复了平衡，他四下看看想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但他们全都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

　　诺娃·萨特瑞看着外面的景象，内心的惊讶使她有些动摇，因为在这可怕的时刻来临之前，她自己从未把这些外星人当作人来看待。她从未把他们当作有灵魂的生物，就连佐尔的请求和力量也都没能使她信服。尽管她过去没有反复接受心理教化，或是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伦纳德最高指挥官以及弗雷德里克上校鼓舞人心的谈话，但那种稳固的错误观念却已然成型。亲眼目睹这场事先预谋的大屠杀之后，她才明白自己一直瞎了眼。

　　现在，这些都已经被彻底抹去，外面的那些人需要救助。

　　还有一些穿着太空服或是乘坐小型太空船的被遗弃者在外面漂浮。为什么洛波特统治者容不下他们——安吉洛从现实的角度审视着这个问题——为什么又要把他们活着就放出来？也许洛波特统治者还想再次折回收回自己的奴隶，如果他们能够在战争中取胜的话。

　　但ＡＴＡＣ小队的成员们认定洛波特统治者赢不了。

　　“他们还活着吗？”鲍伊问道，他的手紧紧地靠仵缪西卡的肩头。

　　“是的，但他们难逃一劫。他们已经和史前文化及洛波特统治者的意愿彻底割裂了。”

　　她从宇宙竖琴的音乐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现在宇宙竖琴已经无处寻找了，也许它随着第一艘旗舰的爆炸一并毁掉了。她与它被永久地分隔开来，那就像(禁止)的伤痛一样痛苦。

　　“我们得竭尽所能立刻展开救援。”路易尽量用机械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语气说。但在私底下，他正在用自己的无线电导引器改变着视差，跟踪新的坐标。母艘里还有许多太空船，也许，取得战斗的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勇于尝试。“也许我们能办到。”缪西卡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艾莉歌拉！奥克塔维亚！我的姐妹就在附近！”她的眼睛一转，眼白都露出来了，鲍伊只好把她拖住。

　　他把她紧紧搂在身边，他能够嗅到地甜美的鼻息，甚至可以品尝到都种香味。“她们还活着？”蓝色头发的艾莉歌拉已经与整体和谐感相分隔，她和她的缪斯姐妹依靠食物、水和空气生活，她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谱曲方式，虽然音色浑浊，但同样鼓舞人心。她们用音乐帮助着周围那些受尽磨难的人们，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明白了其中的决窍，她同样不知道是和谐感一步一步地指引着她做到了这些。

　　这个时候，她正用一块湿布盖在一个发烧的石匠额头上。她感觉到奥克塔维亚正盯着她看。

　　艾莉歌拉跪在石匠刻出来的一张石床上，说道：“他的生物索引指数已经降得太低了，而且他自身的储量也己全部耗尽。”这个克隆人肤色苍白，汗水从他的脸上脖了上滑落下来，他的长发都被打湿、发粘，可皮肤却冷冰冰的。

　　然丽奥克塔维亚却告诉艾莉歌拉：“总会有希望的！”她不知道该从何处找来坚定的信念和合适的言辞为他们带来新的和谐。旧的信念全都被付之一炬，但她在灰烬中找到了温暖明亮的决心，尽管她还没有发现它到底以何种方式存在。

　　艾莉歌拉疑惑地看着她。“要是缪西卡能来该有多好啊。”她们感觉到她就在附近，她曾经是她们的核心和力量的源泉。

　　奥克塔维亚轻轻抚摸躺着的克隆人石匠。“没有缪西卡竖琴的永恒之歌，”他说，“我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你知道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大的困难？她想道。

　　“你不能这么说！”奥克塔维亚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变得有些刺耳，那是居高临下的克隆人首领、甚至洛波特统治者才会使用的腔调，“我们必须学会依靠自己生话。”

　　这样的话和其中的睿智以前从未有人提起过。突然，这间大舱室里掀起了一阵醒悟的大潮，这种思想减轻了克隆人的困倦，也为她重新注入了力量。她过去从未感觉到自己被人强加了桎梏，甚至就连拘禁和她的艺术人生遭到破坏也没有让她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她的话语清晰透彻，而且公正贴切：那种纯净的感受来自一种深邃的内在音乐，她无法抗拒，否则她就会被窒息。

　　附近有一个克隆人技术员从他地铺的边上站了起来，他大声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独立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早就消亡了。我们只知道三位一体，而现在三位一体已经结束了。”

　　奥克塔维亚站起来拢了拢半披着的围巾，慢慢地走了过去，嘴里却说出全新的言辞来，毋容置疑，那就是一种音乐。“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学会以新的方式生活的时候。缪西卡选择了独立自主地生活，并且她活下来了。”

　　这种想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嘲讽着自己。脑子里也乱得很。也许有一部分是通过缪西卡传染到她身上的，此外，还有洛波特统治者力量的崩溃，史前文化能量的损耗、以及宇宙竖琴的引退等等因素。可疑的源头实在是太多了。

　　但起到主要作用的，奥克塔维亚知道，还是来自洛波特统治者强迫缪斯们演奏的那些有限的、不断重复的曲调。

　　“我们仍然可能获救或是拯救我们自身。”艾莉歌拉补充说。

　　奥克塔维亚起先也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感受到了同伴的心意。

　　但艾莉歌拉照顾的发着烧的病人却用胳膊肘支撑着自己，以预言家的恍惚神情说道：“就算我们可以获救。我们当中又有谁能够在让人彻底绝望的条件下生活？没有三位一体的生活该怎么过？我们都只是三位一体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整体！”

　　奥克塔维亚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在她的词汇表中找不到合适的单词，她的乐曲中也没有那个恰当的音符。

　　但她振作起全部的意志承受着一切，她知道那个病人的话是错误的，就像山谷中的日出，总会随着天光大亮而大白于天下。在地球上涌现出了许多支由残军组成的队伍，但没有一支队伍能够靠近洛波特统治者派往地面的大军。男人和女人们做好了准备，他们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们获得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甚至已经超过了史前文化能量本身。

　　如果必须付出足够的代价，他们愿意为家庭、孩子和自己的星球而死，只要能拖上洛波特统治者一同走向毁灭。如果洛波特统治者想要终结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那么，入侵者和防卫者将会玉石俱焚。

　　无论怎么吹嘘，这个统治了许多星系进而要吞并整个宇宙的种族还是无法领会和感知他们的宿命。

　　人类惊人的优势再一次显现出来。洛波特统治者仍像以往那样得出了具有逻辑性的结论：地球上的人类开始反抗，他们以全然不顾后果的行事风格挺身而战。

　　这时，一个由人工智能构建的小型史前史化罩向洛波特统治者报告了一个不合情理的事件，这些生物既没有遭到彻底的自我毁灭，也没有向洛波特统治者手下的克隆人那样的奴隶文化①转变。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还有第三种选择的可能。

　　佐尔，佐尔……你把太空堡垒送往哪个世界根本就不是随意的决定！你处心积虑地选择了地球，就是要让它成为这次大战的中心，不是吗？洛波特统治者们统一的意识当中某个最不起眼的部位低声诉说着他们察觉到的情况，干枯的喉音把惊恐送遍他们全身，史前变化罩像个警报灯塔似的，里面的能量剧烈脉动起来。

　　【①如果完全按照波特洛统治者的意愿，供其驱使的人是一个迟钝的、不重要的实体。】

　　然而，他们再次控制住这种意识，也稳定了自身的情绪。“微缩人的舰队正在前进，我的主人，”捷达说。他的头压得很低，他为自己鲁莽地打断他们感到害怕，但更令他害怕的。却是长长的梭鱼形地球战舰。

　　赛赞、达哥和博卡兹都警醒过来，他们的目光闪闪发亮，仿佛超凡的怒火将会顺着光线从中射出一般。洛波特统治者摆脱了——或是暂时压制住了他们内心的疑惧。如果说，在他们共通的意识当中有一种微弱的声音的话，那么它始终都在为死亡发出微弱而又痛苦的低吟。在他们的脑袋里，它完全占据了他们的意识，嗡嗡地响个不停。

　　或者说，只是快要占据他们的意识了，但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敢承认自己听到了这种声音。

　　赛赞发出命令：“让我们剩下的半数军队出击应对敌人的舰队。其余的在行星上登陆，夺回史前文化矩阵。”

　　其他的母舰虽然都在，但已经没有作用了，上面的战斗飞船和克隆人机甲也是如此。但史前文化罩告诉他们，旗舰上的史前文化能量仍然可以使用，而且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只要能够拿到史前文化矩阵，他们遭受的一切损失都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如果这项任务遭到失败，那么牺牲却是无形的：洛波特统治者自身就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赛赞再次触了触史时文化罩，洛波特统治者们都把目光投在了纪念城附近三座土丘的图像上。探测器显示，守护史前史化矩阵的鬼魂所形成的保护环已经被削弱，随着最后一具史前文化矩阵能量的衰减，这几个鬼魂的力量也消失了。他们还有唯一一次机会。他们借由史前文化罩穿越了不计其数的行星，穿越了广衰的太空展开搜寻，并得知了史前文化矩阵的精确位置。

　　赛赞激活了另一套机械装置，就像变戏法一般，他们身后的甲板出现了一个环形的缺口，在缺口上方升起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玻璃状球体。他们转过身看着它。

　　它的里面储存着最后的史前文化物质，它并不像史前史化矩阵那样可以通过自我繁殖达到永恒朽。那种物质就像棵蔬菜，枝叶相互纠缠在一起。它放着微光，散播着光轮般的淡蓝色同心光波。它和路易·尼科尔斯见过、并且将他俘获的巨型史前文化物质截然不同，这一丛史前文化物质尚未受到污染，也没有四处膨胀开来。

　　它装在一个透明的小罐子里，罐子的形状和地球人的防风灯较为相似，但体积要更大一些，罐子的两头都是扁平的金属碟形部件。这个容器和包容它的球体放置在一根状如生命之花叶蔓的金属杆上。

　　舱室内还有不少这样的容器，容器内的花朵正在开放——那种史前文化物质已经没有用了，它们残存的能量已经缩减到一个单位。

　　它的能量很快也会呈现出萎缩的迹象，但目前仍然还可使用。

　　三个人静静地看着，贪婪的脑子里想的却是地球上的巨大能量在向他们招手。要为他们即将建立的完全zhuanzhi的暴政而欢呼。

　　“我们的胜利唾手可得。”赛赞大声说道，他的声音在舱室内回响，宛如丧钟在呜唱。

　　“我绝不会允许你们得逞！”一个新的声音响亮地发出了挑战。洛波特统治者们转过身，他们全都惊呆了。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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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你知道我们正进退维谷。麦克斯·斯特林和米莉娅夫妇不同意把他们的孩子黛娜带上ＳＤＦ－３号参加远征行动，他们害怕塑造力会给她带来危险，而且我怀疑还有对我不信任的成分在里面。可能简和文斯·格兰特夫妇也是出由类似的原因而把她们的小儿子留了下来。

　　当然，你要监护黛娜的成长，确保她能得到应有的福利并且接受教育，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我要警告你，不要做出任何对她有害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史前文化的数值范围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平衡，但不管你怎么想，这个世界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

　　身为父母，他们总是害怕自己的后代出意外，地球上最出色的洛波特王牌飞行员和天顶星人的战场女王又怎么会例外呢？

　　我们也许该把目光投向塑造力以寻求保护，但千万不要因为忘记我们在史前文化中看到的超越一切的力量而铸成大错。

　　                                      ——摘自艾米尔·朗致友人拉兹洛的一封信





　　“这么说，佐尔·普利姆，你最终还是来了。”赛赞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我们一直在等着你。你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他们的确在等他，却没有料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他怎么能够逃过三重生化机器人的攻击而存活下来？他穿着护甲，但没有戴头盔，手里的南十字军突击步枪指着他们。黛娜守护在他身边，战车手专用卡宾枪的枪柄紧贴在她臀部，只要枪口稍微一偏，她就能把他们全都覆盖在火力范围之内。

　　然而洛波特统治者们一点儿没有惊慌失措，最终的分析结果不正显示出佐尔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吗？史前文化使他们感兴奋，这般纯能量的大潮使他们确信，如果能分给他个合理的份额，这个克隆人将会战为他们的人。至于那个混血的女性敌人根本构不成真正的威胁。

　　“看来……你们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了？”佐尔问道，他把眼睛眯缝起来，

　　赛赞沉着地点点头，“当然。佐尔的目的始终没有变——每一具克隆肉身都是如此。”

　　“你就是佐尔本体的化身，”博卡兹补充道，“你是第一个史前文化矩阵的发明者，你也是让我们的种族取得支配地位的洛波特统治者。”

　　这几句话使黛娜感到有出眩晕，她有充分的理由知悉洛波特统治者所干的一切，“你是说……佐尔也是天顶星人的缔造者？”

　　达哥审视着她。“佐尔是我们种族所有成就的幕后源动力。”他意识到佐尔·普利姆并未回忆起洛波特统治者和长老对佐尔本体所做的一切，如果他知道这些，这个克隆人早就开火了。

　　黛娜端详着佐尔，这具肉身的本体曾经一手了创造了她母亲的种族——因此，至少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也算得上自己的创造者。她又看了看那团史前文化物质，不禁怀疑那是否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战争，和平，她的本体以及宿命。

　　“但他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史前文化。史前文化能量在我们的生命血液中流动。它能使人获得永生。”赛赞说道。

　　然而，佐尔却气愤地摇摇头，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嘴里喘着粗气，“不！我永远也不会做一个洛波特统治者。永远也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史前文化并不能带来生命，它只能招致死亡！”

　　他用手腕压住枪口开始射击，武器喷出流星般短暂的射束，打破了墙上六七个装着退化的史前文化物质的容器。营养液和纠缠的枝蔓纷纷扬扬地散落在甲板上，生命之花、散落的花瓣和孢子、错综复杂的根系和盛开的花朵都被容器中的液体沾湿了。

　　“现在我就要把这里的一切全都毁掉！”他叫喊着，把枪口对准他昔日的主子。

　　尽管他们仍然保持冷静，但洛波特统治者并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和佐尔正面交锋。他们突然明白过来：由于过度紧张。他根本听不进任何理由，自然难以诱骗。人类该死的情感竟然又一次让洛波特统治者的精打细算落了空。

　　赛赞从史前文化罩旁边走上前来，挡在耀眼的球体前方，那个球体里装着仅存的史前文化物质。在他们暗地里召唤的援军抵达之前，必须阻止佐尔的进一步行动。“你当然不想毁掉自己最宝贵的发明，它是你所有希望和梦想的化身，没有了它，你自己的种族和你创建的文明都将灭绝。”

　　赛赞感到一种奇怪的悸动涌遍全身。他觉得自己似乎很想触摸一下史前文化罩，以平衡自己的生物稳定性，但在危机面前，他根本没有时间这么做。他觉察出达哥和博卡兹两人也都出现了那种怪异的念头。

　　“我的文明早就灭亡了！”佐尔嘶喊着又一次开了枪，弹丸汹涌而出，打在溅落于地面的深色花朵上，弹丸激起一片蒸汽，烧焦了不少花瓣，还把甲板打得发红发烫。

　　佐尔觉得自己就是愤怒的化身。奇怪的是，洛波特统治者这样冷酷无情的家伙竟然发现利用情感达到他们的目标是如此的容易——他们利用愧疚和悲痛折磨他、操纵他——而且还粉碎了他的决心。他们把事实变得难以琢磨，还利用不确定的想法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突然，花朵的香气朝他扑来。那种气味唤起了他的回忆，尽管它来自很早以前就已死去的佐尔，但那段回忆就像钻石一样清晰而真实。他想起自己是如何钻研史前文化的秘密，以及那场巨大的惨剧发生的缘由；他还记起自己从来就不曾想过要把自己的发明交给洛波特统治者，让他们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看见自己周围的那种文明——如果可以称之为文明的话——这完全是对文明的曲解，那是他们的过错，而不是他的责任。

　　在近乎超自然的镇静当中，他还看到。以他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洛波特统治者的文明，他只能阻止它。

　　佐尔举起武器朝球体的底座开枪。那个玻璃状的物质碎裂了，它裂成大大小小的碎片，就像一颗宇宙之卵迎来了它的末日。一旁的赛赞赶忙弯下腰，伸出双手护住自己。

　　洛波特统治者最后的史前文化物质的底部发生了二次爆炸，防风灯形状的小罐飞上了半空，就像孩子在空罐头底下点着了一只爆竹。

　　它在半空翻了个个儿，尾部还拖拽着几条线缆和各种晶体原件。由于长期缺乏脑体运动，博卡兹只得从原地跳起。想抢在罐子砸落在地面之前把它接住。

　　佐尔怒气冲冲地转过身来，也许他会朝进入视野的任何人开枪——甚至黛娜也不例外。果不其然，他打中了博卡兹，弹丸的冲击力使这个洛波特统治者向后跌倒。僧侣的长袍着了火，随着生命之花形状的衣领向下飘落，整个人也跌在了甲板上。

　　就在佐尔心烦意乱地朝洛波特统治者开枪的时候，黛娜也行动起来。她把卡宾枪挂在肩膀上纵身跳到了高处。这个动作和足球以及排球场上的扑救动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那一跃却是她有生以来的最佳救球。她一直都保持着运动的习惯，现在的她变得比过去更加敏捷了，这最后一扑很可能成为挽救她个人命运以及战争的关键。

　　她纵身去接那个容器，就在她的金属手套靠近它的时候，她听见那个叫做达哥的家伙痛苦地叫喊着：“别碰接线端子！”

　　黛娜没有别的选择，她已经尽了力。就在她的双手触碰到容器两端的碟形仪器时，里面发出明亮的闪光。她发出持续不断的尖叫，一股直达绝对零度的能量涌过脉动传遍她全身，时间似乎变慢了。

　　她可以看弛容器内部蔬菜状物质的每一个细节。它真的非常美。不知为什么，她可以感觉到事态发展得十分迅速。但又从容不迫——互相纠缠的小花苞正在绽放，这让她想起了敌人母舰的火炮。

　　爆裂的能量剧烈地闪动，在刹那间投射出刺眼的阴影，扫荡着整间舱室，像是受到了Ｘ光的照射，她、佐尔以及洛波特统治者全都变成了半透明的人影。博卡兹正往地上坠落，但他下跌的势头停了下来，悬在了半空。佐尔·普利姆的子弹造成的疼痛使他扭曲成了一团。

　　小罐子和史前文化物质像星星一样发出明亮的光芒。赛赞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绝对不可能！”

　　洛波特统治者通过史前文化罩互相呼应，他们一直在作同样的努力，但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长老、洛波特统治者、克隆人、天顶星人，甚至人类，能够激发宇宙间最具潜能的力量。

　　但黛娜却听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可以听见赛赞的脑波语言，就像从远方传来的声音，他在说：生命之花已经开放了！

　　在下面遥远的地方，生命之花绽放得越来越快，佐尔派去的那三个谜一般守护着史前文化矩阵的实体感觉到了母舰里发生的一切。这三个鬼魂聚集起来，它们完成了最终的使命，自行消失了。

　　佐尔感到自己陷进了时间膨胀造成的险境当中。他开口喊叫黛娜，但这一声叫喊的尾音拖得老长，似个永远没个完，当小罐里的能量涌进黛娜·斯特林体内的时候。她正保持着那一瞬的优美姿势悬挂在空气当中，两手之间就是洛波特统治者最后一罐闪闪发光的史前文化物质。能量在黛娜的体内涌动起来，但她却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正位于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粉红色生命之花当中。仍然穿着护甲的她，朝四下望了望山丘和山谷，尽管她看见了远处风蚀的峭壁酷似锈迹斑斑的天顶星飞船残骸，但无法断定这里是不是地球。她刚为自已是如何到来的感到惊讶。就意识这里并不是只有自已一个人。

　　“嗯？”

　　她身后站着几个身穿长袍的黑色人影——全是女的，她想，但并不十分肯定。每一个黑色的人影手中都握着一朵带有三根茎秆的生命之花，又是三位一体。

　　还有一个人正跪在她的前方，那是个年轻的金发姑娘，个头不高，身穿粉红色的簿纱长袍。脖子上戴着缪西卡那样的项链，手里握着一朵生命之花。这个姑娘的头发梳成圆球形，向上翻翘的鼻头点缀着雀斑。她很沉静，身上散发出的生命气息和欣喜愉悦使她显得十分迷人。

　　黛娜轻轻摇了摇头，意识到她正看着自己，这才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自己的镜像，手中同样也握着一朵生命之花，

　　她坐直了身体，发现周围又多了几个黑色的人影——她们仍然没有移动——这些握着生命之花的人影把黛娜和她的镜像包围在当中。黛娜意识到自己没带武器，但不知为什么她并没有为此而苦恼，她只感觉到平和的心境，并且强烈地希望解开心中的疑问。

　　这时，一直跪着的镜像突然移形换位，她向两边分开，变成了三个人影，她们向她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三位一体！她笔直地坐了起来，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她抓住了那个小罐子——然后又看了看手中的生命之花。

　　那道电流释放了我的意识中天顶星人的那个部分！我看到的正是自己的其他部分，如果我变成三位一体中的一份子，这些就都会成为现实！

　　她突然感到极度的孤单，她从不曾了解自己的家庭，也不曾了解自己母亲的种族，她的成长过程和自身的情况完全割裂开来。

　　这并不是另一个黛娜，而是另外三个，这是她（和自己的姐妹）亲近和结合的机会，人类根本不可能了解。在她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那是她的意识力扩张以后，从史前文化浩瀚的储量中获取的第一条信息。

　　她刚要拥抱自己的克隆人姐妹，有什么东西让她停了下来。这些镜像让她想起了缪西卡和洛波特统治者母舰中发生的惨剧。她回忆起三位一体的生活中残酷的净化过程和对克隆人雷替尔卑劣的谋杀行径。

　　也许是看不清的缘故，她仍然不清楚把自己围在中间的人到底是谁，但她却能感觉到她们在近处聆听，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黛娜感觉到某个至关重要的决断就漂浮在空气当中。

　　但她根本用不着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彻底搜寻就作出了决断。她早已见识过三位一体的人格受到泯灭的悲哀。她再一次望着另外几个自我。她们正用多少带点恶毒和饥渴的眼光盯着她——就像要把她噬一般想把她包容到她们中间，无论是好是坏，永远地埋葬她作为黛娜·斯特林时形成的人格。

　　黛娜用力把生命之花往地面一掷，它立刻四分五裂，好像融解到泥土里一样消失不见了。“我不属于你们这些三位一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三重幻象同时发出了呻吟——那种空洞的声音，如同从远处传来的受虐的孩子发出的哀号。她们化作了一道轻烟，转眼就变成了虚无——几个鬼魂如同海风中的飞沫消散得无影无踪，她们手中的生命之花也消融了。

　　黑色的监听者也在管乐般的尖利嗥叫声中消散，她们像悲痛的鬼魄，在命运的安排下随波逐流：她们消散了，再也无法存在。

　　黛娜已经站了起来。绿色的景致不见了。她正站在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这里毫无生气，就像月球上的环形山，但她们仍然可以辨认出这里就是地球。

　　她愤愤不平地抛出一句话：“我反对你们这种可怕的文化！”她无法确定自己是在和洛波特统治者说话，还是史前文化本身，抑或是她自己的天顶星遗传因子。“我反对你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

　　又有谁会去聆听呢？她想道。她知道自己并不想把这话憋在心里。“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地球上的自由人！”

　　她正站在一堆人类的枯骨上，一具头骨不偏不倚就在她的脚下，没有了和煦的微风，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到处都是覆盖着灰土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天上的云压得很低，就像要在对整个行星的火葬中塌下来一样。

　　难道就是这样？难道这就是两种文明最终的结局？她突然奔跑起来，她在阴冷的大地上呼救，可大地却拒绝回应她。

　　她的脚踩在一具骷髅上，一下失去平衡，摔了下来。尘土阻塞了她的喉咙和鼻孔，使她感到窒息。这时，她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她摇摇头想听得清楚些，可当她抬起头，却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极其怪异的地面。到处都是蓝色和绿色的生长物，但她全都不认识。然而，生命的气息和透亮的空气却使她喘息起来。

　　“黛娜，等等我！我来了！”

　　在她前方有几个低矮的、形同生命之花的透明屋顶，满天的星斗她一个都没辨认出来。从某个地方传来的轻灵乐曲使她想起了宇宙竖琴的旋律，这时，一个小女孩正朝她跑来。

　　“我——我哪儿也不去。”黛娜迷惑地说。

　　她大概十岁左右，黛娜猜测。那是个黑头发、长着黑色大眼睛的小调皮鬼，她穿着金色和白色为基调的短外套，小蛮腰上围着一条宽腰带，腰部和脖子上都系着同样的红棕色皮制挂件。她的头上戴着生命之花编成的花环，手里还搏着一束花。

　　“你是谁？”黛娜问她。

　　这个孩子在她跟前站住了。“我是你的妹妹，黛娜！我是麦克斯和米莉娅·斯特林的另一个女儿、我出生距离地球很远的地方！我专程来给你提个醒。噢，要是妈妈和爸爸知道我终于找到你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也很高兴。”但黛娜犹豫不决起来，她暗自祈祷这不会是另一个幻觉。“可你要提醒我什么？”

　　“孢子，黛娜。”

　　这个小女孩把生命之花塞进黛娜戴着护甲的手心，说道：“我已经把这些花带来了，我要提醒你小心这些孢子。”

　　“求求你，”黛娜忍受不了了，她害怕所有和生命之花、史前文化以及剩下的其他东西相关的念头，她想摆脱这些幻象或是与它有关的一切。“别说这个了。谈谈你自己吧！你叫什么名字？”

　　小女藏格格一笑，转身朝她束的方向跑了。黛娜被甩在后头，她大声叫喊：“嘿！请你回来！我有很多东西要问！”

　　这时又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两个举止优雅的人正站在这个怪异世界的道路上，但他们的身影显得有些模糊。斗篷在女人身后飘动，而那个男人伸手搂她的动作使黛娜觉得有几分熟识，她觉得似乎曾经见过他们。

　　小女孩朝他们跑去，他们也向她敞开了双臂。三个幻影朝她望去的时候，黛娜听见自己熟悉的声音——一个脱离了语言的声音在对她说话。

　　孢子，黛娜！小心孢子，还有因维德人！

　　“什——什么？”她感到一阵眩晕，她曾经看过关于麦克斯与米莉娅·斯特林录制的磁带，她的记忆告诉她，她真的听见了父母的声音——或者说，听见了他们的思想。

　　小心因维德人！他们会来寻找那些孢子！

　　她有数不清的事情想要问他们、想要告诉他们，可幻象似乎越来越弱，当意识信号重新出现的时候，它就渐渐淡去了。

　　时间过得很慢，从我们上一次和地球接触以来已经发生了不少事情，而且是那么多令人惊骇的大事！你的力量已经觉醒。而且还在成长！小心使用这种力量，我们的哨兵部队也只不过才刚刚开始理解史前文化的真实本性。

　　哨兵？黛娜对这个声音和名词感到几分迷惑。

　　然后，她又听见了妹妹的声音：我们爱你，黛娜！我们非常爱你！

　　我们非常非常爱你，我的女儿，她的父母也说道。

　　这些声音渐渐远去了。

　　“噢，我——我也爱你们！我好想念你们！”

　　人影消失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希望他们能够听见自己的话，这时，粉红色的生命之花的花瓣在她四周飘散下来。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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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我躺在床上，身边是安然入睡的孩子和爱妻。我要送去一份希望和最谦恭的祈祷，这份折祷就是感激。

　　然而，噢！这些日子！我是多么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哪怕要先她们一步死去。

　　                              ——艾萨克·曼德波特，《行动者和震撼者：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的遗产》





　　佐尔蹲伏在黛娜身边，抬头盯着两个幸存的洛波特统治者的影像。

　　他仍然紧握着武器。但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就在佐尔转身打倒他们召来的机器人卫兵的一刹那，赛赞和博卡兹抓住机会溜走了。那不过是短短几秒钟之内的事情，当时佐尔正叉开双腿站在失去知觉的黛娜对面，而洛波特统治者却已重新拿到了最后的史前文化物质，在史前文化罩的能量保护下逃之夭夭。但他们却把自己的脑电波影像投射出来传递他们的死亡威胁。

　　佐尔听见黛娜有了动静，可他的担忧一点都没有减轻。他对洛波特统治者的深仇大恨已经到了极致，再也无法让他体验到任何温情。

　　黛娜迷迷糊糊地抬起头，她听见那个叫做赛赞的人正在说话，“所有和我们作对的人必将漕到灭亡！我们很快就能够得到史前史化矩阵，并去重新拥有生杀予夺的力量。所以你还是投降吧，我们还可以饶恕你，佐尔。”

　　她看见的是两个洛波特统治者，但她意识到自己的视线可以穿透他们，就像他们是用染色玻璃做成的一样。

　　佐尔回过头反驳道：“你们对史前文化的曲解只能说明对它知之甚少。难道你们以为干出这样的恶行还能够逃避惩罚吗？不！不报此仇我决不善罢甘休！”

　　黛娜硬撑着站了起来，恍惚中看到和听到的那些事情还在脑子里盘旋。她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我会支持你的，佐尔。”

　　这句话似乎把深陷在盲目暴怒中的他拉了出来。他转过身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谢谢你。我不知道该谢你多少次，黛娜。你对我这么好……而且一直都在照顺我。你帮助我重新找回了自我，而且还把我解放出来。”

　　他笑了笑，但笑容里却是苦乐参半。他把步枪背在肩上，“我只希望你能够安全地离开这里。”

　　他指了指舱门，“这是一道无法用轻型武器摧毁的障碍，洛波特统治者把我们关在了这里——他们通过史前文化罩向飞船的系统下了指令。我们被困住了。”

　　“你肯定吗？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要试。”她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也许我们可以制造一起短路，或是借助别的什么办法。”

　　他不想告诉她，史前文化的运作方式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他根本就没想过对洛波特统治者的指令进行反向操作，但这时，舱门却在她的控制下打开了。

　　佐尔瞠目结舌地看着她。“看在史前文化的份儿上！”他低声说道，“你到底是谁？”

　　她耸耸肩，“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俩有相同之处。现在，我们怎样才能找到那两个家伙并且阻止他们？”

　　他又把步枪从肩膀上摘了下来，“剩下我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们会找到他们。”

　　“缪西卡来了！”奥克塔维亚从她看护的一名濒死的壳隆人身边站了起来，艾莉歌拉也是如此。在几个缪斯的意识当中，仍然存在三位一体之间神秘的协调感。

　　缪西卡很快就出现了，她还带来了ＡＴＡＣ小队的成员和诺娃·萨特瑞以及丹尼斯·布朗。三个缪斯重新团聚，她们环抱在一起。

　　“我真高兴，你们还活着！”缪西卡说，“我们的许多同胞都被送出了太空，他们在外面漂泊。”

　　鲍伊也出现在她的身后，“我们得离开这里。卫兵已经朝这儿赶来了！”

　　三个缪斯面向她们的同胞，抬高嗓音唱起节奏紧迫的歌曲催促大家赶快起身，跟随她们逃走。

　　最初，性情冷淡的克隆人似乎并不想听从她们的劝告，但第十五小队的士兵很快就把他们带动起来。在但丁颇有节律的大声呼喝之下（这正是经验丰富的士官所擅长的），更多的克隆人开始动起来。他兴致勃勃地恐吓和胁迫着那些人，他认为这也是为了他们自身。

　　诺娃也帮着唤醒洛波特统治者的奴隶。她不再把他们当作敌人或是没有灵魂的生物群体了，就像在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的最后一幕中发生变化的许多人一样，她已经彻底地转变了。她还发现了一个克隆人婴儿，黛娜就曾经在第十五小队上一次袭击洛波特统治者飞船的时候见到过他。她看见没有人照看婴儿，于是把他抱在了怀里，召唤成年人跟着她走。

　　几秒钟后，几十个听任死亡降临的克隆人已经行动起来。希望以及缪西卡和她姐妹们的榜样力量，充实了克隆人被洛波特统治者遗弃时备受痛苦折磨的空虚。通过拼凑组织起来的地球攻击舰队出现了，他们摆开阵势发起进攻。Ａ－ＪＡＣ机甲、ＶＴ战斗机和其他战舰用能量武器和它们携带的所有军火向母舰倾泻。三重生化机器人也呼啸着前来迎战，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他们都将个人生死置之于不顾。

　　地球人的战斗巡洋舰喷吐着炮火，导弹和炮弹点亮了整个战场，像火山喷发一样，弹头爆发出可怕的橙红包火焰。洛波特统治者的花蕾状火炮也予以回击，放射出了怪异的绿色能量电弧和炙热的白色光球。

　　由于能量储备的短缺，洛波特统治者无法启动雪花状的防御盾系统，因此这场战斗打得十分吃力。剩下的四艘母舰已经耗尽了它们的史前史化储备，在地球人的枪炮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一轮又一轮的机甲攻击和重型太空船的侧翼进攻，给洛波特统治者先进的洛波特技术设施造成了严重损伤。但人类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气力，对不重要的目际展开了攻击——他们的目标不过只是些功能基本正常的僵尸罢了。

　　顶住攻击者的重创之后，洛波特统治者的母舰不但坚持了下来，反而显得更加难缠。南十字军的舰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敌人包抄，他们决定集中力量先消灭其他母舰。一旦入侵者的舰队被摧毁，他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对付旗舰。

　　一艘母舰燃起了大火，几分钟后，另一艘也被点着了，它们的动力系统在崩溃。残余的能量开始泄漏并且产生爆炸，舰体膨胀开来，并被撕成了碎片。

　　另一艘母舰飘浮着，一头向地球的大气层栽去。机甲和重型舰只争先恐后地跟在它后面拼命射击，终于在太空中把它打成了碎片。巨大物体撞击地壳的破坏力要比洛波特统治者施加的其他打击手段还要可怕，很久以前，人类在ＳＤＦ－１号坠毁时就明白了这一点。

　　这时，第一份报告传了过来，地球正在遭受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三重生化机器人一波一波地向纪念城、福克基地以及土丘附近的六七个战略目标袭来。南十字军的机甲和防御部队根本来不及做好迎战准备，市郊就变成了可怕的修罗场。

　　红色生化机器人乘着它们的反重力悬浮平台盘旋了几圈就扑下来，它们猛烈地扫射，四处散布着死亡和毁灭。地球人拼死作战，他们统计着每一个战果，但由于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胜负的天平还是偏向敌人的一方。所有的志愿者和最后的物资储备都已投入了战斗。丧钟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敲响。

　　三重生化机器人也撞上了南墙，它们的损失同样惨重。对于洛波特统治者来说，机甲奴隶最终是否会被消灭得一个不剩并不算什么问题，现在惟一重要的就是史前文化矩阵。事到如今，交战双方谁都无法停手投降，或是要求对方屈服。在南十字军司令部的高层办公室里，伦纳德最高指挥官正俯视着纪念城这个巨大的坟场。

　　赛伍德上校再次恳求：“长官，防御部队寡不敌众，纪念城在劫难逃！除了暂避一下，我们别无选择！”

　　其实赛伍德很清楚，这时，另一支攻击艇舰队正从北方朝市区飞来，现在撤离可能都已经太晚了。由于某种原因，敌人似乎并不知道这座细长的白色高塔正是地球军事力量的指挥中枢。然而随着大量的通讯信号直接在这里交汇，而且明显有一批残余部队在保卫大楼，因此，即便是外星人，也该知道这是个很有价值的目标。

　　赛伍德坐立不安地想要逃跑。现在任何一点鲁莽之举都有可能葬送大好前程，但所有的危险评估计算机得出的结论都认为，留在司令部无异于自杀。赛伍德对死后追授的勋章并不感兴趣，无论它的级别有多高。

　　但绝纳德似乎不这么看，他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就像一尊石像。他背对着那名参谋军官，望着被焚毁的城市。甚至连赛伍德都在恳求伦纳德看看当前的局面，这座白色的塔形建筑已经处于外星人的视野范围之内。细长的、闪着微光的柱子，中世纪风格的墙体——司令部的建筑结构是个非常容易锁定的目标。几乎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定位计算机就可以把它锁定了。“你要走就走吧，”伦纳德粗暴地说，“我要待在这里直到战斗结束。”

　　这并不是勇敢或是忠诚的表现，他知道自己铸成了大错，竟然派出主力部队向外星人昀诱饵发动了进攻。除了想抓住复仇的机会外，他自认为崇高的仇恨感，以及在对抗天顶星人的战斗中受到的严重创伤引发的对外星人的嫌恶，都使他对一切变得盲目。

　　十八年前，多尔扎发起的大屠杀式的攻击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对他的(禁止)、他的精神和他的意识的伤害，是无法治愈的。在他看来，这要比周围那些人的生命更为重要。

　　当时洛波特统治者刚刚出现，但就在伦纳德不顾爱默森的意见，践踏了静观其变的政策之后，整个局势就每况愈下。伦纳德始终承认爱默森在战略和战术上的造诣比他人更胜一筹，甚至在团结部下尽忠尽责方面也是个出类拔萃的将军。可是——该死的！这个人从未真正评价过那些外星人的威胁，所有的外星人！

　　赛伍德看见继续争辩下去也没有用处，就退出了门外。他给自己安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执行伦纳德的最后一道解散命令，但事实上，他弃守了那个在劫难逃的岗位。

　　南十字军已经完了。

　　伦纳德把他放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与其苟且偷生，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个让地球沦陷于外星人之下的卑劣的人，倒不如死了的好。

　　伦纳德并没有等多久，敌舰第一次齐射开始的时候，赛伍德还站在门口，巨大的冲击照亮了天空，震撼了大地，傲然耸立的南十字军白塔被熏黑了，混凝土碎成了粉末，外围的合金结构也开始熔化。在弹着点的中心，所有的东西都被彻底毁灭。对伦纳德来说，持续十八年之久的内心痛楚得到了终结；而对整个人类来说，他的死来得太晚了。第十五小队找到了更多的克隆人难民，他们有数百人，最后连安吉洛·但丁都开始祈祷能有一位更为称职的人——比方说某个可以把红海劈开的圣人①来组织这场大规模的逃亡行动。

　　【①源自《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用手杖将红海劈开露出一条通道的故事。】

　　但这并不现实。就算让萨特瑞中尉带队执行这样的任务，也不如他干得利索。安吉洛始终认为他只是个等待领取养老金的大块头职业中士，可他恰好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情形之下赶上了错误的事件。真是背运，闷头干活吧，ＡＴＡＣ士兵！

　　回头去取反重力悬浮战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第十五小队只能向前，而且越快越好，他们相信能够遇上好运气。

　　“这个舱口通往攻击艇停放区。”一个指路的克隆人说道，他正蹲伏在长方形金属路面下的梯道上，“我想那就是你们要找的路。”

　　但丁在他身边坐下，审视着那个舱口。原本要被洛波特统治者大规模灭绝的克隆人十分害怕，他们散布在他身后的梯道和吊桥般的窄路上，嘴里还不住地喃喃低语。诺娃和第十五小队的其他成员分散在人群的各个地方，他们竭尽全力让人群保持镇静，防止出观恐慌。

　　竟然遇上一群这样的人，但丁对自己叹了口气。要说这里是地狱倒没有人会反对：这正是ＡＴＡＣ部队的士兵对他们的看法，而第十伍小队的工作就是不让无辜的人民遭受屠杀。

　　安吉洛笨拙地和克隆人换了个位置，让自己凑到舱口位置向上张望。在他视力所及的范围内，这个地方显得很空旷，只停靠着三到四架扫帚形的攻击艇。舱门就位于通往机库甲板的入口处，只要向下走过一小段就能够到达。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几艘飞船竟然没有被委派出去执行战斗任务，但他可没有时间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提出质疑。他并不知道这些战舰是从遗弃的几艘母舰当中运载过来的，由于战舰和机甲的数量太多，洛波特统治者根本没有足够的机能正常的克隆人来驾驶它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可是我们离开此地的惟一机会。

　　然而，他并没有在附近看见希恩·菲利普斯的踪影。也许这个机库并不是刚才的那个。可不管怎么说，现在根本顾不了那么多了。

　　安吉洛以射击姿态跪在舱门的入口等待狙击手向他射击，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转过身朝向那个抬着头焦急张望的克隆人。

　　“现在把他们全都带到这儿来，立刻登船。告诉他们动作要快，而且耍保持安静。”

　　他的话被传了过去。第一批难民从舱口涌出来朝安吉洛的方向前进，他们走进过道，聚集起来，准备奔向那几艘飞船。他不时朝这里看看往那里瞧瞧，同时还移动着枪口的位置，他知道，一支伏兵就可能把他们全部终结。多几分谨慎将会挽救整队人马，起码可以节约一笔抚恤金，真是该死！

　　他用一只手推着那些人，帮他们通过舱门，同时还得负责各个方向的警戒，这时援军上来了。是路易·尼科尔斯，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戴着暗色的护目镜。路易蹲在舱门口的另一个方向，他摆出准备射击的姿势，鲍伊则封住了他们后面的下端出口，火力范围覆盖了另一片区域，缪西卡和她的缪新姐妹们聚在他的身后。安吉洛觉得踏实多了。

　　克隆人继续涌进来，挤满了一大一小两个甲板舱门之间的区域，穿过那个地方就是攻击艇。诺娃·萨特瑞也钻了出来，抱着婴儿的手里还握着枪，空出来的另一只手扶着梯子的栏杆。丹尼斯正站在她身后，他也带着一支短柄武器。

　　几百个人跑了起来。安吉洛汗流浃背，他并不是为这一时刻担心，因为他完全可以踢开紧闭的舱门再用几发子弹把它封死，离开这艘母舰；他担忧的是把问题移交给高层的那一刻。不管是谁，只要处在生死关头，总会有几分利己主义的想法。

　　正在想事的当儿，他听见走道尽头舱门的方向传来外星人小型武器发射的声音。

　　惊恐万状的人群相互挤压，他们并没有为他留下多少腾挪潜行的空间，但安吉洛还是从中穿了过去，他高举着自己的武器，希望它不会在人群中被挤掉。他艰难地分开人堆来到人群的前方，发现路易和其他人也努力跟在后头，但他们的块头和力气显然比不上他。

　　三个克隆人难民——两男一女倒在了甲板上，他们死了。

　　在走道的尽头有几个巨型的容器和货箱，舱门边上还有一些横档。现在，克隆人士兵正依托着那些掩护物把光线投射过来。

　　“站在原地不许动！”一个克隆人的声音，那是洛波特统治者仆从的单声道嗓音。

　　安吉洛听到有人在他旁边说话，“嗯？”他意识到是路易·尼科尔斯，就像在训练中一样，他移动步枪的准星，掩护好左边位置，把右边让给了安吉洛。

　　“不许动，否则你们就会被打死。”光照更强烈了。三人一组的克隆人从堆成农舍形状的货箱后头步调整齐地走了出来，当他们转到右边盯住那群逃亡者时，安吉洛甚至分辨不出是谁在说话——也许三个人都有份儿。“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回去，否则格杀勿论。”

　　“卡诺。”鲍伊听见缪西卡喊道，艾莉歌拉也说，“我们被困住了。”

　　缪斯们看着她们钦定的伴侣：卡诺、达西斯和索寇，他们的长相十分相似，就差没有成为同一个人了。

　　缪西卡说：“卡诺，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我们都有生存的权利！”

　　达西斯驳斥道：“背叛了三位一体，你还敢谈什么权利？你们这些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叛徒！所有的人都立刻回到指定的地方去，否则就地枪决！”

　　听到这句话，那群人同时发出一阵呻吟，但他们并没有退却。他们都是明白事理的生灵——至少，他们看得出回头依然也是死路一条。

　　ＡＴＡＣ小队的士兵和诺娃不禁为眼前残酷的事实所动容，但他们还是肩并肩地站立在一起。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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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法！战术！机甲！队！

　　你从此无法把家还！

　　贪图安逸和财富，

　　还是做回老百姓。

　　                                 ——ＡＴＡＣ部队的行军口号





　　“谁都不会离开。”诺娃缓慢而又谨慎地宣布。鲍伊意识到，不同的开场会引发不同的结果。

　　诺娃拍了拍裹着克隆人婴儿的包裹。她已经把武器塞回皮套，掉头离开了克隆人的视野，但只要局势需要，她时刻准备把它抽出来。丹尼斯也陪在她的身边。

　　她吸引了卫兵们的注意力。她注意到路易·尼科尔斯把手里的一枚休克手雷藏在身后，他做了个预投的动作，一边留意着卡诺和其他人的位置，准备把它丢出去。诺娃赶忙做好卧倒和寻找隐蔽的准备，同时还得考虑如何在危急时刻尽量不让婴儿受到伤害。“他们不是你们的奴隶！”缪西卡喊道，“他们都是独立的人，他们已经选择了自由，脱离了你们的社会。现在，给我走开！”

　　“那么你就得死，就是你毁了我们的生活！”说着，卡诺端起他的武器，索寇和达西斯也同时开了火。就在这时，为安吉洛引路的年轻人冲到了缪西卡的前头，最先射出的五发子弹全都打在了他的身上。

　　ＡＴＡＣ小队的队员们叉开双腿向他们还击，前后相差还不到一秒，近距离平射就开始了——只有路易没有开火，他把休克手雷朝卫兵的方向滚过去，一边高喊：“往后退！”

　　站在第一排的克隆人难民像被收割的稻子一般纷纷倒地，但ＡＴＡＣ小队的火力也同时打中了敌人卫兵的队列，使得这些卫兵乱了阵脚：敌人的枪弹在士兵们的护甲上反弹起来，战车手们射出压制火力让敌人的卫兵根本抬不起头。休克手雷的爆炸仿佛把敌人卫兵的姿势定了格，尽管它只延续了不到一秒钟。爆炸使他们飞上半空，这时，难民和人类纷纷寻找隐蔽，而敌人的伏兵却挣扎着要重新发起攻势。

　　缪西卡蹲在建筑框架的后头，把为安吉洛做向导并为她挡下几发子弹的年轻人抱了起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心骨，你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他的眼睛向上一翻，眼眶里只剩下眼白，断了气。

　　她轻轻地把他的头放下来，然后站起身走回过道。她站在纷飞的战火中间，各种射束、枪弹和光束流前后交织。“卡诺！马上停火！”

　　鲍伊要拦住她，但没有够着，只得尖叫着要她躲起来。

　　卡诺蹲伏在掩体后头，他一边开枪，一边吼道：“缪西卡，微缩人把你蛊惑住了！”

　　“一派胡言！是我自己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啊！”

　　击中手臂的射束是来自敌人还是朋友，已经无从分辨，但她还是咬紧了牙关把话说完：“事实上……我们都是自由人，我们都有着追求自由的决心。你心里应该清楚！”

　　“你撒谎！”他尖声叫喊，“你已经中了邪！”

　　“想出什么好主意了吗？”路易问安吉洛，此刻他们正蹲在一堆巨大的货箱后头。

　　“给他们送上鲜花和糖果，说我们再也不敢了，”安吉洛说着，又打出一发子弹，“或许，可以祈祷奇迹出现——”

　　这完全是战争中的又一起巧合：就在他说话的当儿，舱壁就像受到老式的啤酒开罐器的冲击，从内朝外掀了开来，但不同的是，这个开罐器其实是铁甲金刚的僵硬手指。

　　铁甲金刚顺着异频雷达收发机的信号赶来了，它像撕破包装纸一样掀开舱壁，站在缺口当中。烟雾在它周围环绕，克隆人卫兵争先恐后地往后退缩，把进攻的事全都给忘了。

　　一个神祗一般的声音响了起来：“原来你们就是为了这个才把我留在集结地？“

　　“我想过要告诉你来着，菲利普斯，”但丁承认道，“我遇上麻烦了，”

　　“别给自己找借口了！”

　　他完全可以用威力强大的机甲手待武器把敌人全部消灭，但希恩却选择了对他们进行责罚。他看够了战争，看够了屠杀，更为重要的是，他觉得多杀几个敌人并不会对整个结局产生多少影响。他不具备特殊的感知力或是史前文化能量，他有的只是人类对战争结局的直觉，这种直觉的本质就是：除了多杀死几个克隆人之外，他什么也办不到。

　　巨大的铁甲金刚把一群卫兵扫到墙壁上，大多数人都摔倒在地，他们丢掉武器夺路而逃。三位一体的守护小组也在倒地的敌群当中。

　　安吉洛带着难民从另一条路跑向攻击艇。但卡诺跟踪而至，他看见了奥克塔维亚，她曾经在很久以前由洛波特统治者做主许配给了索寇。她的模样像极了缪西卡。

　　卡诺爬了起来，他摸出随身武器，在她奔跑的时候开始射击。她尖叫一声倒在地上，鲍伊和缪西卡急忙回过头救她。

　　希恩掉转铁甲金刚，抬头起了巨大的铁脚。正当鲍伊和缪西卡把奥克塔维亚拖到隐蔽处的时候，卡诺惨叫了一声。这个克隆人看到的最后一个物体就是铁甲金刚的脚底——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所属的坏消息号反重力悬浮战车的大脚丫。

　　鲍伊跪在合金容器构成的隐蔽物后头，这时，缪西卡正设法缓解姐姐的痛苦。

　　奥克塔维亚的手轻抚着她的面颊，“没事的，缪西卡——我知道，我的灵魂和歌声永远会和你在一起！”

　　“我们仍然……众心归一。”缪西卡抽泣着。

　　“是的，我知道。现在你身负重任，而且这是个非同小可的责任！不过，在空间和时间的尽头——我们还是三位一体……永远……”

　　她死了。鲍伊拽着缪西卡的胳膊把她拉开，否则，在希恩的铁甲金刚让敌人看清局势并将他们赶跑之前，卫兵的反击很可能会令缪西卡受伤。

　　敌人的反击被打退了。对拥有和旧时代的装甲部队同等火力的机甲来说，这费不了多大力气。希恩的坏消息号在舱壁上打出了一条通道，为散布在攻击艇机库甲板的难民们扫清了道路。“到那儿去，没问题的，所有的人都上运输船！”正如计划所拟定的那样，战斗在行星表面展开，而残存下来的母舰则作为他们的诱饵，这样，地球的大多数部队又被它们从旗舰上引开。剩下的那些母舰已经不重要了，洛波特统治者最后一艘具有正常机能的母舰绕了过来，开始执行整个计划的最后一个步骤。

　　三节如同巨型蠕虫的金属附属物从旗舰的下部延伸出来，并且交汇在一起，它们的合体投射出日珥那么耀眼的亮光。随着光束的喷涌而出，“之”字形闪电击穿了下面的第一个土丘，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在洛波特统治者的飞船里，天然的动力在引擎中开始发动。扭曲和禁锢的史前文化鬼魂无法忍受这种天然的能量，济波特统治者终于看见——他们的目标位于何方。三个鬼魂抬头仰望，它们的时间似乎变快了，谁也无法阻挡这一股由母舰汇集而来的强大威力。

　　在洛波特统治者的强力接触下。掩埋着ＳＤＦ－１号的土丘剧烈地颤抖，接着被劈成了两半。随着生命之花的飘动翻涌，它的孢子也向上运动。岩石相互碰撞。山体的土石开始出现滑坡。土丘自身被外星人可怕的武器一分为二并且越隔越开。随着缺口的扩大，树木、浮石和尘土从土丘平坦的顶部像雨点一样落在下面的飞船残骸上。在史前文化矩阵所在的开口相对较小的地方也出现了一道裂缝，露出了整艘ＳＤＦ－１号的残骸，

　　史前文化的守护幽灵释放出它们封存已久的孢子，这些孢子顺着阳光和地球的风力向上飘散。

　　洛波特统治者满意地看着这一行动的结果。他们看见土丘被劈开，就赶忙命令这艘巨型飞船加速向它驶去。他们要取出里面的史前文化矩阵。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回收，并且利用它提供充分的史前文化能量，重建他们的星际帝国。

　　他们不再使用漂浮着的史前文化罩，为了完成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务（夺取史前文化矩阵），史前史化罩必须和飞船本身相融合。没有了它，他们只能站在接近底层甲板的一个圆形反重力平台上。少了博卡兹，这里反倒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了。赛赞又一次拿起装着最后的史前史化物质的小罐。等待释放它全部能量的时机。

　　“用不了多久，就连因维德人也不敢与我们对抗了。”赛赞宣祢。他向科研三位一体下达了另一道命令。三位一体的成员就站在附近，这些人聚集在大厅中央一台大型的控制模块周围，监控着整个计划的实施。

　　突然，他们身后的舱门打开了，赛赞和达哥急忙转过身。佐尔·普利姆走了进来。安置在门口的克隆人警卫被反手捆绑起来，佐尔一手推着警卫，一手高举着步枪瞄准了他们，黛娜也跟了进来，平端着她的卡宾枪。

　　“洛波特统治者，你们听清楚：报应的时刻到了。现在偿还你们所犯下的一切罪恶吧！”佐尔·普利姆的声音犹如炸雷。

　　赛赞几乎流露出了悲哀的表情，“难道你永远也不会明白吗，佐尔？现在已经太晚了。”他指了指大屏幕，上面显示出分开的土丘和战火中的纪念城。“很快，我们就能重新拥有史前文化矩阵，你无法阻止我们。”

　　黛娜怒吼道：“我们绝不会让你们这帮毒蛇得到史前文化矩阵。它的威力太大了！”

　　洛波特统治者们都为佐尔和这个女人如何能够逃脱困境感到困惑，也许那是因为他们三位一体的模式已被打破，达哥和赛赞断定。

　　黛娜举起卡宾枪瞄准克隆人科学家，打开了保险，“关掉这些机器。”

　　多瓦克——科技三位一体的头头拒绝了这一要求，“不可能！现在它们已经无法关闭了，最后的指令已经下达！”

　　黛娜决定想办法关掉它，比方说，在控制台合适的地方开几枪——也许还应该打中几个克隆人，如果他们依然执迷不悟的话。但这时，佐尔把她推到了一边，能量弹正射在她刚才站立的地方，甲板上溅出熔化的金属液滴和火星。

　　洛波特统治者的反重力平台正在上升，位于它下部的能量喷口正狂暴地向闯入者射出一束枪弹。佐尔抛开卫兵纵身一扑寻找掩护，这个克隆人被掷在舱壁上撞晕了，然后滚落下来。佐尔向他们还击。达哥捂着肚子跌落下来，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他歇斯底里地哀号不已。

　　黛娜也在射击，但她向武器喷口和平台底部的射击却没有取得多少效果。接着，她击中了一个号角形的突出物，平台晃动起来，它冒着烟，在巨大的放电过程中炸开，坠落到地面上。

　　平台径直向他们砸下来，黛娜和佐尔分别向相反的方向跳开。赛赞仍然抓着那个小罐子，在平台坠往克隆人科学家和他们的控制模块前，他在最后一刻稳住平台，跳离了险地。飞行平台朝着他们和控制台砸下来，摔成碎片，强烈的能量从中释放出来，他们惊叫着，被这可怕的场景吓呆了。

　　佐尔和黛娜刚站起来，握着史前史化物质的赛赞已经溜进了另一扇舱门。佐尔高声叫喊：“洛波特统治者，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但三曲臂舱门在赛赞的身后关上了。

　　正当他们追赶的时候，黛娜听见监控系统发出尖利的警报。一个模拟嗓音在哀号，“警报！警报！导航系统失效！动力系统损坏！坠毁警报！碰撞将在３．５５单位发生！”

　　黛娜看了看显示地图，她看见碰撞地点的投射区像是纪念城。她并不知道那座城市已经在三重生化机器人的进攻下化为了废墟。

　　“我们必须阻止它，否则它会把城市里所有的人都杀死的！佐尔，飞船里一定有人工控制系统！”

　　他缓缓摇了摇头，“我们必须先抓住赛赞，让他解除系统的闭锁。”他向舱门跑去，黛娜跟在他的后面，“那么我们就得活捉这最后一个！”

　　赛赞害怕得要死，这些年来他从来跑得这么快过。惊骇给予他的力量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像，由于长时间缺乏运动，肾上腺素的分泌让他体会到野蛮和令人困惑的原始感觉。

　　但他却是处于巅峰状态的年轻人的猎物。他们很快就在舰桥不远处的弹射舱甲板通道里追上了他。佐尔看见赛赞就在前头，他停下脚步举枪瞄准，“站住，我命令你！”

　　“佐尔，别这样！”可不等黛娜压低他的枪管，佐尔就开了火。长袍一卷，赛赞摔倒在地，巧的是那个小罐仍然完好无损。

　　佐尔走上前去看了看这个老人。死亡从洛波特统治者的面容中带走了始终不变的怒气。他的头枕在象征着生命之花的衣领上，现在的他身体脆弱、满面疲倦，身上还带着个冒着姻的弹孔，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是。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活那么长时间并且侬靠史前文化兴旺发达，却丝毫不了解史前文化的塑造力——预见不到这一天的来临呢？

　　“现在全都结束了，”佐尔说殖，这句话与其说是讲给黛娜的，倒不如说是讲给他自己的。

　　“‘全都结束’，你这是什么意思？”黛娜吼道，“这艘飞船将要毁掉整座城市！”

　　“洛波特统治者滥用史前文化，他们遭到了应有的报应。”他告诉她。同时把两只手分别放在她穿着护甲的肩膀上。“而我就是实施惩戒的手段，这是塑造力注定的结局。”

　　“可我的同胞怎么办？为了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惩罚他们，这不公平——嗯……”

　　他把身体向前靠，把自己的嘴唇贴了过去。他们四唇相接，这个吻持续了好几秒，也许是几个世纪。当他们略微分开一些的时候，他温柔地对她笑了，她惊讶地从他眼中看见：他——他是爱我的！

　　佐尔伸手搂住她的背，把她从甲板上抱了起来。“别为你的同胞担心，黛娜。我不会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

　　她觉得很放松，她要让他把自己带到他想去的地方，她觉得全身柔弱无力，对他充满了信任，可是她体内又有某种内在的独立性使她开始抗拒。突然，她意识到他正把自己放置在弹射舱的茧形坐垫上。

　　“再见，黛娜。”

　　起先，她还以为他会跟着她一起进来——他们可以脱去战袍，永远不再穿它。但她的自律感起了作用，脱去护甲之前，她要确保万无一失，尽管这个诱惑实在吸引人。

　　然而，他却退了出来。她大吃一惊，以至于这个小小的超强合金球体关闭并且封死的时候，她还傻呆呆地坐着。突然，她只能通过观测口看着他了。他的笑容充满了渴望，他对这个机械的闭锁装置作了些调整，它发出响亮的“克啷”声。他又一次对她笑了笑，笑容里充满了柔情和悲哀。

　　“佐尔！”她敲击着观测口，试着打开闭锁控制器，但这都是徒劳。他从视野中消失了，她仍然挣扎着想从里面出来，她哭着喊叫着他的名字，这时，逃生舱在传送伺服系统的作用下猛一倾斜，准备开始弹射。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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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给你衣服穿，他们免费提供枪械、训练和住宿，但请你告诉我：除了在战场上拼杀，你们还能做些什么？

　　                                     ——鲍伊·格兰特，《行伍中的紧张情绪》





　　“中士，我们发现有个类似逃生舱的东西从母舰中弹射出去。”攻击艇控制台前的路易·尼科尔斯汇报，他就坐在安吉洛的旁边。

　　在他们身后，吓坏了的克隆人难民紧紧挤在一起，但由于习惯了洛波特统治者纪律严明的生活，他们倒显得十分顺从和安静。控制台前面的安吉洛满身是汗，他吼道：“那又怎样？也许是有人要逃跑，仅此而已。那肯定不属于我们的攻击部队，也不是一个生化机器人。”

　　这倒不假，母舰内应该没剩下什么战斗舰只了，否则，它们一定会被派往地球以助洛波特统治者一臂之力。不知为什么，依据传输信号对逃亡者实施监控的生化机器人驾驶员，以及洛波特统治者的战斗机突然间几乎全都瘫痪了。敌人的作战能力和斗志似乎一下子消失殆尽，而来自地球的下等人的防御部队却在所有的地方发起了反击，外星人部队全面溃败。

　　安吉洛想起了什么，“切换到军事频道，和部队负责人取得联系，”他告诉路易，“告诉他们，我们正满载着难民返航，叫他们别开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这些人不是敌人。”

　　路易给了他一个怪笑“听到了，听到了，安吉。”

　　他感觉到鲍伊正站在身后轻轩拍打着他的背部，他也能觉出缪西卡在轻触着他的肩膀。于是，安吉洛不轻不重地用军队里的通行的脏话骂了几句，告诉他们飞船已经偏离了航向。他本来就不是个飞行员，要知道，甚至对训练有素的克隆人飞行员来说，要稳住外星人的飞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所有人保持安静，让我安心驾驶。”安吉洛·但丁·吼道。在母舰耻内部，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返回指挥中心，它的金属巨拳里握着那枝铁饼状的手枪。在飞船的下部，那几个土丘已经清晰可见了。

　　哪怕经过一百次重生，穿过一百万光年的旅途，我也无法消除自己亲手造成的损害。可是，我要尽我的力量弥补这一切……

　　绝不能让因维德人得到地球。在他的下方，生前文化幽灵感觉到佐尔·普利姆的接近，这些都是塑造力的安排，正是它让佐尔本体产生了幻象，并在很久以前的遥远的地方设定了洛波特战争．

　　幽灵们聚集起它们剩余力量以完成最后的使命。史前文化矩阵彩虹一般的光环更加黯淡了，但依然熠熠生辉，仍然演奏着那让人难以忘怀的乐曲。随着幽灵的轻触，史前文化矩阵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芒。黛娜试着用逃生舱内的小型通讯设备和佐尔取得联系，但没有回应。她朝明亮的阳光眨眨眼，这时，舱门打开了，地球芬芳的空气涌了进来。

　　逃生舱是在一片平原上的小山丘着陆的，它正于ＳＤＦ－１号坟茔的视界内，她早已从逃生舱内部简化的监控设备得知，母舰也跟随着她穿过了大气层，向那几个土丘栽下来。

　　黛娜钻出逃生舱，看见洛波特统治者最后一艘五英里长的星际飞船在ＳＤＦ－１号最后的柄息地上空盘旋。

　　“佐尔，别……求求你！”没有别的办法了。

　　佐尔的红色生化机器人举起了铁饼状的手枪，让母舰直接在土丘上撞毁就能确保生命之花和孢子彻底湮灭，并且使人类逃过因维德人入侵的屠杀和毁灭。

　　有些孢子已经飘离了土丘，尽管仪器无法清楚地对初次发生的此类事件作出解释，但在那里已经出现了空前的史前文化失常状况。现在没有时间分析原因了，而且这也无关紧要，爆炸已经足以把它们全部化为灰烬。

　　就是现在！

　　红色生化机器人的手枪向仔细选择的目标开火，找到佐尔本体构建的系统当中的薄弱环节，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了。片刻之后，整艘飞船引发了一连串的爆炸，船壳被掀开了。最终大爆发的能量开始聚集。

　　他知道自己将会被最后的悲哀所吞没，他将看到受害者的鬼魂以及他一手造成的苦难的阴影。出乎他意料的是，佐尔·普利姆想到的最后的事情却使这最后一具躯体和佐尔的其他肉身区分开来，使他得到了解脱。

　　黛娜，我爱你！黛娜冲着爆炸的飞船纵声尖叫，直到爆炸的声音越来越大，她知道这已经无可挽回了。“停下！佐尔，还有别的办法——”她躲在着地的装甲逃生舱后头哭泣着，把脸埋进了臂弯。土丘内部的幽灵聚集了它们剩余的所有能量，其中还包含了母舰爆炸的威力。

　　佐尔计算得一点也不差，所有的事情他全都想到了。自毁将会摧毁土丘并扫平盛开的生命之花，以及飘散的孢子。

　　但洛波特战争的塑造力是很久以前就设定好了的，地球从自我毁灭的全球内战中被解救出来，与此同时，它成为了一个焦点，弥天大错开始得到纠正。尽管拨乱反正的时机尚未来临，但它的舞台却已经设定。

　　于是，幽灵们尽力减弱星际飞船爆炸的威力。史前文化矩阵亮得如同一预新星，它弹出单调刺耳的音符，释放着所有的能量。鬼魂们利用它压制住那股激烈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并且取得了成功。然而，母舰还是炸成了碎片，纷纷坠落。

　　这时，佐尔·普利姆上升到了更高层次的存在形态，自从犯下第一个可怕的罪行开始，他就陷入罪恶和愧疚的循环，现在他终于得到了解脱。

　　即便是飞船的小块碎片也异常庞大，而且它们还附带着爆炸引发的部分威力。住宅群、装甲和各种结构物坠落在平原和土丘上，扬起一大片烟尘，把土丘砸出更深的窟窿。爆炸力把不断上升的孢子送得更高、更远，它们乘着风飘向了全世界。在士丘深处最后一具史前文化矩阵所在的园圃当中，爆炸释放了成百上千倍的孢子，把飘荡的花瓣甚至整栋植物送上了半空。

　　史前文化物质爆炸引发的风和普通的空气流动并不相同，它就像怀着某种目的把孢子插播往四方，把它们送往上层气流，把它们带得更远，撒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

　　幽灵们看着它们所完成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塑造力已经把地球变成了它们的家园。它们从ＳＤＦ－１、ＳＤＦ－２号残骸和凯龙坠毁的战斗巡洋舰中获取能量并通过史前文化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生命。

　　然而，现在它们在塑造力中扮演的角色已经结束，史前文化矩阵也随着最后能量的全部耗尽，永远消失了。它们确信周围残存的史前文化全都转化到了生命之花当中之后，便重新归于虚无。黛娜望着飘荡着的粉红色花瓣和涡流般的孢子，因维德人就要来了！父母的警告是对的，什么都阻止不了这个种族，甚至连洛波特统治者都惧怕他们三分。

　　三个影子影影绰绰地从土丘中升起，随着阴影的扩大，它变得越来越纤细。由于受到史前文化矩阵的照射以及洛波特统治者最后的罐装史前文化物质的影响，黛娜的感知力得到了扩展，她知道这几个鬼魂并不会对她造成伤害。

　　她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的家人，想着洛波特统治者和佐尔所说的话，以至于她根本没有听见身后夹杂在低吟的风声当中潜行的脚步声。子弹打中了她头盖骨的下部，她的护甲并未对这个地方提供防护。她栽倒下来。

　　“你看见他们了！”一个怪异的声音说道。这是人的嗓音，但其中又带着些洛波特统治者墓地一般阴冷无情的口吻，“不用借助仪器或是传感器，你就能看见土丘的守护者！”

　　她侧身躺在地上，只觉得头昏眼花，尽管意识清醒，却动弹不得。她知道自己被某种麻醉弹击中了。过了一会儿，两个非同寻常的人走进了她的视野。

　　她认出了其中一个，这一眼几乎令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詹德——朗博士的继承人。他穿着天使一般泛着微光的长袍，亮闪闪的金属质地，裁剪成洛波特统治者那样的僧侣风格，他的衣领形状就跟生命之花一样。这无异于告诉黛娜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正处于危险之中。

　　詹德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他把她当做了通往神圣能量的通行证。

　　和詹德在一起的是个矮胖身材、面色茫然的小个子男人，直到詹德转过身开口说话，她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和历史书籍上的照片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异。

　　“罗素！把设备拿出来。”

　　科学家淡然地将麻醉枪扔到了一边。

　　罗素急忙跑开了。黛娜知道附近没有飞机或是在地面行驶的车辆，她没有见到任何物件。难道他们就一直待在这里等待吗？她无法想像詹德怎么能预知她会在这里出现，也许他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她。

　　罗素带着几件设备回来了，它们和地球的洛波特技术产物以及洛波特统治者制造的物件截然不同。它看起来就像水晶的光轮和彩虹涡流，而且如史前文化矩阵一样发出微弱的嗡嗡声。

　　詹德笑了，“我敢打赌，它甚至比你在外星人母舰上看到的还要紧凑得多。和它相比，那些乜不过是粗糙的玩具罢了。”

　　他用她无法领会的方式将这些物件装配起来。“我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史前文化矩阵，你知道，足足等了那么多年！”这个设备似乎在变形折叠，它的光环具有一种不规则的外形。

　　詹德笑着说：“洛波特统治者和人类竟然为了区区一个史前文化矩阵相互毁灭了对方！而真正的症结就是你，黛娜——还有你的宿命，它将要把你的能量引渡到我身上！”

　　他伸出手，将某个由纯色光线组成的节点触在她的额头上。它附着在额头上，尽管全身麻痹，她仍然觉得彻骨的寒冷。

　　“你的能量还会增长。它将会超越史前文化！它将会无可匹敌！不过，”他的腔调变得既平淡又冷酷，“一旦把它从你的体内取走，它就将属于我，任我随意驱策。”

　　他看了看四周，“史前史化单元在那儿？”

　　罗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詹德一挥手就把他打了个仰面朝天。罗素爬动几步，像一只挨了打的猎犬赶忙跑开了，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一支约有一英尺长的棱镜，这是一支细长而又散发着炽热光芒的棱镜。

　　黛娜竭力和那股麻痹感对抗，但她无法摆脱或是战胜它。詹德早已谋划得滴水不漏。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一天，所有的力量都将归他所有。他拿起你支史前文化单元准备把黛娜的天赋转移到自己身上，而她却在这一刻想到：她看到的幻象，那只凤凰，究竟又是什么呢？

　　她知道，这一辈子就算完了，詹德要把她体内至关重要的基本物质取走，没有了它，她就会像干瘪的果实那样死去。

　　他把棱镜和剩余的奇怪部件组合起来。“在同一个地方集中了那么多的史前文化能量，”他笑了，“甚至对我来说，那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搜集到，真是有趣的军事供给。我正需要这般能量把你的力量转移到我身上。”

　　那个仪器发出的光芒更加耀眼了，罗素跪倒在地上，蹲伏着把脸藏进沙子里。

　　詹德怪异的嗓音流露出激动的情绪，“首先，把史前文化能量充实到我的身上。然后才轮到黛娜·斯特林！”

　　那道光已经亮得让人难以忍受了。

　　詹德似乎在膨胀和成长。如果詹德成为神一般的人物，整个宇宙将会遭到什么样的结局？黛娜开始害怕起来。

　　这时，她听到一声吠叫。

　　波利！由于全身麻痹，她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传粉兽晃晃悠悠地跑了过来，它坐在地上，脑袋歪在一侧，伸出舌头打量着詹德。它差点无法成为注册的外星生物，因为它有一些可怕的毛病。

　　他的放大形态正在震颤。很快，他就扭曲、震动起来，他的设备像地震中的灯塔一样摇晃。罗素平躺在地上，用手捂着自己的脑袋不住地哀号。

　　黛娜感觉到最后一个幽灵消失不见了。随着他们的消失，最后一具史前文化矩阵——连同那个地区的史前文化储备也被转移了。

　　詹德嗥叫的嗓音充满了痛苦和恐惧，这种可怖的声音使她想起过去的日子。亮光把他吞没了，传粉兽仍然坐在那里观看。矩阵内的史前文化变成了生命之花……

　　也许是巨量史前文解释放的缘故。无论如何，黛娜觉得整个世界离她而去，她又一次看见了过去的幻象，那只凤凰。而且，这次她也看见了佐尔。在恍惚中，她知道了洛波特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发最终的结局——就是那一只凤凰。

　　随着那道炫目的亮光渐渐淡去，黛娜发现自己可以略微动弹了。看来不是詹德用的(被禁止)剂量不够，就是她体内的能量增长所致。黛娜、波利和哀鸣的罗素都盯着詹德所处的位置。关注着到底出现了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他达成了自己的心愿。

　　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大的一朵生命之花可以与之媲美，它不但空前，而且绝后。它扎根在沙土当中伸展着它的花瓣，那是一株漂亮的珊瑚色三重花朵。至于詹德，目着仍然没有一点迹象，也许她在中央盛外的花朵的细节和形状上看见了他的脸。但那也可能只是她的想像。

　　而他那件奇妙的设备则消失得踪影全无。

　　她发现自己的力量正在滋长，但它全都集中在摇动的双膝上。她听她一声哭喊，忙抬头一看，只见罗素高声尖啸着，像一只发疯的猿猴冲下了山丘。他径直冲向那片废墟，她没有阻拦。

　　黛娜抬起一只脚，直到自己单膝跪起，孢子往她周围飘荡，一种奇怪的想法冒了出来，也许詹德的命运只是史前文化当中的某一堂课，那是一种惩成，用以平衡她所得到的力量。

　　她发现自己哼起了歌，接着她才发现那是一支十六世纪的圣歌。姚的父亲十分喜爱这支歌曲，她的天顶星母亲也认为它包含着诸多睿智的成份。这件事是罗尔夫·爱默森把这首歌教给鲍伊和黛娜的时候告诉她的。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她又把这首歌教给了康达、布朗和利克，他们都坚待认为，它的歌词和曲调再恰当不过地展示了宇宙的真理：和蔼地带着我，光明，

　　在黑暗的环绕当中

　　带着你和我前进。

　　夜很黑，我远离家园，

　　带着你和我前进，

　　使你跟上我的脚步，

　　不用叫我看那远方的情景，

　　这一步对我就已足够。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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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奴仆洛波特统治者已相继死亡

　　现在，我们所有的史前文化能量也即将耗尽

　　现在，塑造力调转了矛头，我们在因维德人和人类面前屈服

　　我们的冷光遗失在宇宙之间

　　最终我们看见

　　留在后面的人无畏地面对黑暗

　　而我们自身也明白

　　这正是哭泣的缘由

　　                                      ——摘自洛波特长老的死亡之歌





　　黛娜伸出手搂住波利，疲倦地回到了逃生舱。罗素朝着废墟跑去，转眼已经到了一英里开外，几乎连跌跌撞撞疯狂奔跑的影子都看不见了。传粉兽舔了舔她的脸颊。

　　引肇尖利的哀鸣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头，看见一艘攻击艇正朝她飞来，它的飞行姿态很不稳定，看起来就像要一头栽到地面上似的。

　　她躺倒下来，等待发生最糟糕的事情，但那艘飞船却调整了姿态，一路颠簸着在她身边停住了。她这才想起自己没有携带武器，但现在她已经无处可逃，再加上她身心俱疲，丝毫觉不出害怕——也许，她想，那些事情再也弄不明白了。

　　攻击艇的舱门一开，出来的却不是三重生化机器人的先头攻击部队，她的第十五小队从里面钻了了出来，此外还有诺娃、缪西卡和一大群克隆人。

　　“该死的，菲利普斯！”安吉洛·但丁十分激动，“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驾驶外星飞船来个更漂亮的着陆！现在我们活着从里面出来了，不是吗？”

　　“我要说的就是，”希恩用一种厌烦的口气说，“即使戴上拳击手套，我都会比你干得更出色。嘿，黛娜！你成功了1”

　　难民们都待在后面，她的队友以及缪西卡和诺娃都拥簇在她周围，此外还有玛丽·克里斯托和丹尼斯·布朗。她朝他眨了眨眼，“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们收到了你从逃生舱发出的语音传送信号。”安吉洛说，“不过后来，引擎和所有的系统突然全都自动关闭了，我们只好靠紧急的备用动力降落。”

　　“你该让玛丽和丹尼斯驾驶的。”希恩哼了一声。

　　但黛娜却摇了摇头，“不，这事不能怪安吉，是史前文化在起作用——他也对此毫无办法。”

　　安吉洛奇怪地看着她，她居然袒护起他来，这让他感到很不习惯。

　　她知道，在幽灵的转换运动有效半径之外，地球上仍然存在史前文化能量的储备。这些能量足够他们的机甲在一个过渡时期内的活动需要。但现在已经没有新的史前文化矩阵，也没有了新的能量来源。

　　“战争结束了，中尉。”鲍伊欣喜地告诉她。“敌人的机甲停止了战斗。克隆人希望实现和平。”

　　“那可……那可太好了，鲍伊。”他并不知道她本想放声高呼。人群注意到了传粉兽。但都犹豫着没有开口。他们也看到了詹德化作的那株巨大的生命之花，可他们对这种三位一体的植物早就习以为常，甚至连这么大株的花朵也没有列进他们的讨论话题清单。

　　“佐尔在哪儿？”缪西卡问道，她有些害怕听到那个答案。

　　黛娜指了指卷起孢子和花瓣的蘑菇云，它仍在朝着大气层更高的地方继续上升，通过那股奇特的风力飘往特定的地点。“为了挽救地球，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缪西卡轻轻摇了摇头，望着暴风雪一般充满天空的粉红色花瓣和细小的孢子。“不过他没有成功，现在因维德人就要来了。噢，可怜的，可怜的佐尔！”

　　这时，鲍伊把他的护甲卸了下来，摆放在她的身旁

　　诺娃深吸一口气，宣布道：“好啦！现在我们得回去，向过渡时期的指挥机构报到，不管他们是谁！我们要组织防御，计划——”可她手里抱着的婴儿使她那慷慨激昂的军人形象显得有些可笑。

　　可黛娜却摇了摇头，“随你的便吧，我的仗已经打完了。”她已经看到了前方新的征程。

　　她看到的是某个比她自身、比整个人类甚至所有的有形种族都要重大的事件。她终于明白了贯穿了她一生梦境当中的幻象本质。尽管前途充满许多痛苦和争斗，但她知道要想对抗或是偏离塑造力是根本不可能的。她回忆起那只庄重而又无比悲伤的凤凰，它在各个种族之间不断地变幻，记忆为她带走了一些悲痛。

　　“这话是什么意思？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还能躲到哪儿去？”诺娃不耐烦地说，“你根本无处可逃，黛娜。”

第十五小队和其他人也都忧心忡忡地望着她，害怕她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把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于地球上将要发生的事，军队根本就无能为力，史前文化也是一样。”她沉重地告诉他们，“下一次的洛波特战争将会是最后一次，不过我已经受够了。我要去找我的父母和我的妹妹，他们和亨特上将、海因斯上将等人在一起。他们已经脱离了原先的ＳＤＦ－３号远征队，现在，他们正在努力组建一支新的、充满生机的部队——哨兵。我要和她们会合。”

　　所有的人都议论开了，可安吉洛·但丁却用压众人的洪亮嗓音吸引了大伙儿的注意力。“就算你没发疯，黛娜，你也哪儿都去不了！洛波特统治者所有的星际飞船都炸成了碎片，而地球上也没有这样的飞船。”他朝烈焰熊熊的纪念城和福克基地的残垣断壁看了看，“就算再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

　　传粉兽发出一声顽皮的吠叫，他这才意识到波利的存在。他伸出手。不自觉地拍了拍这个小东西。

　　黛娜的茫然只持续一微秒的时间，但她身上那股新的力量就像一个无穷无尽的数据库，马上提供了答案，“不用再过多久，一个叫伍尔夫的高级军官将会率领另一支派遣队到达地球，他们将带来ＳＤＦ－３号的消息，就像当初的卡朋特少校那样。”

　　“到了那个时候，我就会得到燃料、星图，以及其他需要的东西，我可以搭乘他的一艘飞船寻找我的家人和其他人。我也欢迎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加入。”

　　他们根本不用问她是否打算使用合法的手段搞到那艘飞船。世界已经化作废墟，所有的指挥系统都被彻底毁坏，所有军队都被一扫而光。

　　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嘲笑她，甚至孤僻多疑的诺娃也不例外。通往他们所熟悉的世界的道路已经永久地封闭了。他们立刻要求算上自己一份，但只有一个人例外。

　　“我祝福你，希望你拥有最好的运气。”他说，然后轻轻耸了耸肩，“你是依照自己的直觉行事，黛娜，不过我认为这里才是我的归宿。我想地球会需要我。”

　　她接受了他的祝福，她知道那种特殊的天赋只会出现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而她在这个领域则显得十分平常。“如果你真是那么想的话，路易。”

　　路易·尼科尔斯露出他特有的、带着机灵和风趣的微笑，“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弄个明白，离开这儿我就无法找到答案。另外，这个——别哭！也许我在这儿还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下意识地扶了扶那副硕大的暗色护目镜。

　　没有一个人发笑。这段准备时间可能要延续好几个月，甚至几年——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而且也只有黛娜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小山包的顶部弥漫着一种圆桌会议散席时的气氛。

　　攻击艇再也无法升空了，ＡＴＡＣ部队第十五反重力悬浮战车小队开始把难民们组织起来，准备向纪念城开进。现在，鲍伊和缪西卡、希恩和玛丽都已成双成对，诺娃·萨特瑞也站在丹尼斯·布朗的身边，他们似乎正在争论和交换不同的意见。

　　坐在岩石上的黛娜正卸下她的护甲，她希望永远也不要再把它穿在身上。孢子仍在向四处飘散，一种突如其来的孤独感攫住了她的心。还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没有一个人可以分担她所知道的一切和她背负的责任——没有一个人理解她内心的渴望。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日暮低垂的橙色阳光被遮挡住了，是安吉洛·但丁站在那里。他早已换下磨损严重的护甲，穿起一身从攻击艇上勉强拼凑而来的衣物，沉重的外套并没有对他造成负担。他拉了一下步枪的背带。

　　他对这个世界似乎并不在意。“中尉——黛娜——还是你来下命令。我已经让他们做好准备，等着你把他们带出去。”

　　黛娜从地上站起来伸手抱住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就连她自己一时都没明白过来。他扭转了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的局势和发展方向，她独一无二的意识力指引她完成了指挥官的使命，然而，现在离她的第十九个生日还差三周零三天。

　　安吉洛拍了拍她的背，用她从未听过的轻柔语气对她说：“现在，他们都在那儿，长官：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军士，不过从军官的标准来看，你干得不籁。黛娜，现在，我们需要有人给咱们指条明路。”

　　她知道他指的不是前往纪念城的道路，因为火光就可以作为他们的方向标。她压低他的脑袋，垂重地吻了他；这个举动不但把他吓了一跳，同样也使她自己大吃一惊。

　　然后，她松开双手，从他的皮带上抽出随身武器，大步走到混乱的人群前方。可他却还没完全恢复过来，正睁大眼睛怒气冲冲地盯着什么都看在眼里却一言不发的ＡＴＡＣ小队成员。黛娜目视着第十五小队取走了攻击艇内的所有应急设施、照明设备、饮用水和给养，甚至她的小型逃生舱也没有被落下。她从腰里抽出安吉洛·但丁的手枪，对行军的命令表示认可。

　　年轻力壮的克隆人把年老体弱的人围在了中间，以便在需要的时时候施以援手。

　　她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路很直，前方一马平川，刚才还昏昏欲睡的克隆人也显得精神多了。

　　她正要下令前进，这时，身边传来一声低吠？刚才黛娜卸下护甲的时候她把波利也放了下来，她还以为它已经消失了，其实它还坐在她的脚上。

　　“波利，我们要到远处去，你呢，嗯？”

　　传粉兽朝她吐了吐红色的小舌头。她回过头，看见第十五小队和难民已经整队待发。安吉洛朝她眨眨眼，给她递了个过去从未见过的眼神。她不知道是否应该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但她觉得自己该那么做。

　　等以后吧。

　　阿尔法战术装甲部队第十五小队的黛娜·斯特林中尉一挥手，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所有留下来的人就开始行进，传粉兽也蹒跚着跟在她的身边。

　　ＡＴＡＣ部队、ＴＡＳＣ部队、ＧＭＰ部队的成员和克隆人跟着她走下了山坡，传粉兽在她的脚边跳跃。

　　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了。

　　他们等待着她指引前进的道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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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故事，落幕之时正是高潮所在。

　　《太空堡垒》传奇故事，现在终于娶落下帷幕了。

　　看过前面的《麦克罗斯传奇》和《南十字军》的读者应该熟知第一次和第二次洛波特战争的悲壮历史，地球接连遭到天顶星人和洛波特统治者的凶猛侵略，为了消灭侵略者，人类几乎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精华。消灭天顶星侵略者后地球已经非常残破，而在消灭洛波特统治者后，地球更是元气大伤，几乎成为废墟。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给予多灾多难的地球以同情，探测到“生命之花”所散发的史前文化能量的因维德人，杀进了太阳系。第三次洛波特战争爆发。这是一群比天顶星人和洛波特统治者更为强大的敌人。元气大伤的地球终于没能顶住这伙如狼似虎的外星侵略者，地球沦陷了……

　　《新生一代》的这个开头的色调和前两部相比，更加沉重、灰暗。而随后展开的故事也与前两部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情绪不太一样。地球被因维德人统治了若干年，人类的精英被大量杀害，抵抗运动已经步入低潮，对抵抗运动的动摇和怀疑如瘟疫般到处蔓延，苟且偷生的想法在幸存的人类中越来越普遍，人性中的阴暗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书中，我们能看到地痞流氓大肆横行的村镇，以骗局杀害百姓劫夺钱财的恶棍镇长，甚至与因维德人暗中勾结用抵抗战士的生命换取史前文化能量的军官……伟大高贵的行为无处寻觅，渺小卑鄙的勾当却无处不在。战争最可怕的后果不是战败，而是意志的崩溃和精神的沦亡。这个时候的地球，已经不是人类的希望和伟大精神的所在地了。

　　然而希望还是存在的。它就在已经移民宇宙的外太空人类的身上。这些远征太空的人及其后裔，本就是精心挑选出的人类之中最富开拓进取精神的一群，他们始终保持着烈火一般炽热的高贵精神。尽管他们旱已能够在宇宙中独立生存发展，但在得知地球沦陷于外星侵略军之手后，马上义无返顾地从无数光年外奔向地球，竭尽全力试图从因维德人手中解救地球。主人公斯科特，伯纳德便是这些热血志士中的一员。他所在的先遣部队全军覆没，但他毫不退缩，在陌生的故乡结交有志之士，自发地对因维德人的老巢发起不断的攻击，在满布创痍的地球上尽显“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他最后能成为拯救地球的关键人物，原因就在于此。而因维德人最终选择放弃地球远遁宇宙深处，恐怕就与人类志士们的这种舍死忘生的顽强精神和不能解放故乡便同归于尽的如龙气势有着不小的关系。

　　战争会暴露人类社会的痈疮，但也能展现人类品质中的优秀成分。在回归“勤王”的远征军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带动和感召之下，地球上的人类还是进发出了丝丝血气。骗财害命的麦克斯威尔最终向因维德人挥起了战刀，指挥自己仅有的三架过时战斗机与外星军队大战；乔纳森·伍尔夫在最后关头从对战争和杀戮的深深厌倦中解脱出来，重现英雄本色，以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斯科特和他的战友……最让人感动的是那四个曾在SDF-1号上服役的老兵，他们早已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靠贩卖老战舰上的武器装备给抵抗组织为生，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甚至嘲笑年轻自由战士奋勇作战的精神，但在偶然收到远征军发出的命令后，他们记起了军人的使命，驾驶着老旧的巡洋舰，对强大的敌人发起了看起来如同以卵击石的攻击……在《新生一代》中，有许多这样看起来不像英雄的英雄人物，正是这种不完美，使这些英雄显得更加真实生动，更加感人，形象更为饱满。

　　虽然因维德人是《新生一代》中的反面角色，但是《新生一代》并没有极端丑化因维德人。这一次战争的爆发，其实也是由于因维德人实在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因为遭到其他种族的侵略而失去了家园，自己所了解的领域内地球又是最后一块已知的史前文化能量聚集地，为了生存，不得不占据地球。这样的设定，为《新生一代》抹上了浓重的宿命般的悲剧色彩，将戏剧矛盾提升到了关乎文明与种族的生死存亡的冲突层面，而超越了简单的谁正谁邪、谁对谁错的道德批判层面。所以，当最后因维德人决定将地球还给人类，自己冲向前途未卜的宇宙深处之时，我们在为地球的光复而欣慰之余，亦不禁对因维德人的未来生出几分担忧牵挂……

　　《新生一代》虽然开头调子压抑灰暗，但却依然是一部壮怀激烈的英雄史诗，和前两部比起来，其英雄气概丝毫也不逊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第三部给人的印象还要更深一些。我至今还记得乔纳森·伍尔夫在面对游击战士的愤怒诘问时那刻意的冷漠下躲藏着的痛苦，以及他战死时带给我的震撼。《新生一代》虽没有前两部那样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却以其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为《太空堡垒》的伟大传奇画上了一个完美有力的句号。

　　《太空堡垒》三部曲的出版，自2002年开始策划制作，及至今日方才完成，实在是一个漫长艰苦的历程。然而这个过程中自有其独特的乐趣。对于我来说，《太空堡垒》的意义远远不止一部翻译小说，它是少年时代的永恒记忆，是不可能忘却的美好梦想，是纯真年代的不朽传奇，是脑海中永远不会消逝的天籁。能参与这部史诗的出版制作，乃是一种“圆梦”般的美好体验。这个过程将和当年观看《太空堡垒》的过程一样，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一生也不会忘记。

　　《太空堡垒》的传奇现在落幕了，咏唱英雄们伟大事迹的礼赞也将终了。但对于许许多多七八十年代人来说，他们永远也不会从这个礼堂中散去!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纯真梦想的精神家园。

　　（科幻世界编辑刘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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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3.14.

　　全球联合政府探测出有外星人正向地球袭来，于是下令疏散主要城市的居民，包括纽约和丹佛。

　　2031.3.15.

　　因维人抵达地球，第三次宇宙大战爆发，史称“因维入侵”。地球武装的主力部队立刻溃败。许多主要居民中心被破坏，另一些也被匆忙放弃。因维人开始侵占地球。

　　一些过去援助地球抵抗机器人统治者的远征军部队成功撤退到月球。然而，地基和月基的军队都无法与远在太空深处的远征军司令部联系。当地球方面中断了联络之后，远征军加紧准备支援行动。

　　2031.7.

　　因维人击溃南十字军正规军的最后残部。因维人控制了地球，但他们的主力部队只集中在北美地区。

　　2031.9.

　　支援地球的远征军舰队抵达地球，但他们得到了地球已被敌人占领的消息，现在他们被委派作为高级攻击基地。返回的远征军部队进攻地球，此时因维人仍在巩固北美的阵地，远征军在地球和月球上建立了许多据点。一个标准基地的兵力配置大约为2000架变形战斗机、6000飓风步兵以及相应的人员，运输舰只以及乘员，每个基地的人员总数约为20000多人。

　　从远征军精兵中挑选出来的K点基地位于南太平洋，向远征军转达因维人已掌握地球以及沃尔夫上校幸存并继续援助抵抗运动的消息。因维人并不想夺取这些基地，而远征军各部队则在等待司令部派来更多支援后再反攻因维人。在因维人和远征军互相避让不愿争夺的那些地区，产生了无数半自治领，遍布全球。

　　2032.

　　因维人与被占领区的人类社区发展联系。在北美，继续其高压统治的因维人在一些主要城市如纽约驻守，严密监控史前能量的放射。在远离反射点的地区，因维人强迫社区投降或与之合作。顺从的地区可给予物资与能量供给，这些地区因此能够维持生存并繁荣昌盛。而抵制的地区则继续贫瘠，并时常因越权使用史前能量而遭受因维人的报复袭击。

　　2033.

　　一支由远征军老兵组成的精锐武装在南美建立了诺里斯顿共和国。由于惧怕因维人的攻击，诺里斯顿最后缴械投降，与因维人签订合约，换回安全保障和该地区的史前能量供给。共和国从此日益繁荣。

　　K点基地等远征军领地与周边人类村镇建立贸易关系，人类村镇向军队提供食物，而军队则提供武装保护。

　　在南美，厌倦了战争但又不愿向因维投降的士兵们联合起来互相支援。由于他们不再进行攻击，因维人便忽略了他们。“战士镇”以安全而闻名，越来越多的士兵与平民涌入镇内，在此安居乐业。

　　2034.

　　一部缅怀沃尔夫上校昔日军旅生涯的电影中描绘了他在因维入侵中幸存并尚在不懈斗争的事迹。不久之后，与沃尔夫的联络中断，人们推测他已遇害。

　　2038.9.15.

　　一支远征军舰队向反射点发起进攻，作战名“收复地球行动”。作战不幸失败，抵抗组织损失惨重。

　　兰瑟·贝尔蒙在地球坠机，被卡拉从因维人手下救出，并一直照料他直至康复。

　　2039.

　　因维人开始在控制领地内大举镇压抵抗组织和军队，并强迫领地内的人类协助镇压。许多村镇妥协了，设陷阱搜捕抵抗组织成员和军人以移交给因维人。

　　因维人的一小支武装袭击“战士镇”，在镇民遭受巨大损失后被击退。沃尔夫上校认识到，下一次进攻将会彻底毁灭小镇，殃及无数家庭、幼儿，因此他同意将一批坚持作战的战士陆续移交给因维人，以此换回因维人放过小镇并继续发放史前能量。

　　2040.5.

　　兰瑟把卡拉送上去墨西哥的火车，随后加入了已支离破碎的美洲抵抗组织。他以女歌星“黄舞者”的假身份为掩护，作为抵抗组织网的信使在北美巡演。兰瑟的歌曲带着对希望的许诺，以及有关抵抗运动的信息，立即大获成功。黄舞者的唱片随即风靡全美。

　　2041.9.

　　兰瑟身负抵抗组织的使命在南美巡演。因维人成功转化墨西哥的一系列要塞，切断了连接北美与中美的捷径。兰瑟在南美遭到诱捕，只得彻底转变身份为“黄舞者”。

　　2041.11.

　　一名绰号叫伦克的老兵在检查他已故好友内德的遗物时，发现内德写的一本书和一封信。内德在因维入侵时阵亡，他留下的信中嘱咐要把这本书寄给住在南美某个小山村的父亲阿尔弗雷德。

　　2042.9.

　　火星分队的先遣舰队抵达地球，发起进攻试图解放地球。但他们尚未进入大气层就遭到因维人的阻击，很快全军覆没。

　　2042.11.

　　由火星分队幸存的飞行员斯科特·伯纳德少校领导的自由抵抗战士成功奇袭了诺里斯顿的史前能量仓库。诺里斯顿是南美诺里斯顿共和国的首都，该国由远征军从前的精锐力量组建，因与因维人通敌而换回自己的和平与繁荣。自由战士设下的炸弹最后被拆除，但这次史前能量被劫事件仍使诺里斯顿政府失去了因维人的信任与好感。

　　2043.2.

　　乔纳森·沃尔夫上校在与因维人撕毁协议时身亡。之后不久因维人进攻并摧毁了战士镇。

　　2043.3.

　　瑞吉斯决定把人类形态作为因维种族进化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地质干扰破坏了位于南美的一个因维起源坑。

　　因维人调集大量军队进攻K点基地，把K点以及为它提供补给的周边村镇一并消灭。

　　2043.4.

　　因维模拟人阿丽尔进化成形。瑞吉斯把她安插在K点基地的废墟附近。但这安排徒劳无功，因为阿丽尔在着陆时失去了记忆，瑞吉斯试图与她建立联系却没能成功。

　　斯科特·伯纳德少校的自由小队发现了阿丽尔，以为她是一名失忆的难民，将她收留在小队里。

　　2043.7.

　　因维公主塞拉、王子考克进化成形。瑞吉斯指派他们追杀抵抗组织。

　　2043.10.

　　一群老兵驾驶一艘已无战斗力的远征军驱逐舰发起自杀性攻击，摧毁了位于美国西部的一个重要的因维人播音塔。

　　2044.1.

　　曾为丹佛市供应能量的地热发电机被积累十多年的冰雪掩埋，斯科特·伯纳德少校在逃避因维人追捕时将发生器破坏。而由发电机所放热量形成的融化“气泡”也同时被摧毁。

　　2044.5.

　　考克违抗塞拉的指令，在纽约市开始进行种族大屠杀。自由战士们袭击卡内基音乐厅下的史前能量仓库，摧毁了当地的因维蜂房。大屠杀暂时中止。

　　2044.7.

　　远征军的地面大部队和抵抗组织联合部队在反射点附近集结，准备发起全面反攻。

　　2044.7.2.

　　远征军主力舰队回到地球，在月球背面的阿路司基地集结，等待在空间折叠中掉队的旗舰SDF-3归队。当卡特上将缺席时SDF-4担任总指挥。

　　2044.7.18.

　　反射点最后战役打响。伤亡惨重的远征军以隐形战斗机向反射点发起猛攻。

　　在塞拉和阿丽尔的请求下，瑞吉斯同意接见以斯科特·伯纳德少校为首的抵抗组织联盟。瑞吉斯终于明白，这场战争再继续下去会使两个种族两败俱伤。她决定离开地球，寻找尚未开发的星球以完成进化。

　　因维王子考克在与斯科特·伯纳德的决斗中被击毙。

　　为了避免这最后的收复行动最终落败，SDF-4下令启用中子弹头，要将地球表面的所有生物全部清除。抵抗组织与因维部队极力阻止远征军攻击反射点，以使瑞吉斯有时间离开地球。

　　瑞吉斯带领因维子民离开了地球。在离去的同时她摧毁了中子弹头以及大部分远征军舰队。

　　2044.7.24.

　　黄舞者在反射点遗址附近举行演唱会，庆祝第三次宇宙大战结束。在演唱会上，兰瑟揭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使观众们大吃一惊。

　　斯科特·伯纳德少校离开地球，加入驻守阿路司基地的远征军余部。

　　2044.8.

　　寻找失踪的SDF-3和卡特上将的行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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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个地方，一位女王在哭泣……她的子嗣离散四方，她的摄政王被嗜血渴望所征服，沉溺于与天地的对抗，在复仇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们也不可能自以为能够读出她过去的种种设想，从而走上那条我们并未走上的道路。这条路被重重关碍所阻。而人类却无法感知这些障碍。也许永远无法感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出现在她眼前的这一切一定像上苍的恩赐，是上苍对她的祷告的回应：一颗不久前刚刚出现生命的星球，生命之花在那里绽放。这颗星球上有可以哺育她的族人的财富，而且如此丰盛，尽管隔着整个星系，她的探测星云还是清晰准确地发现了它。一个蓝白色的世界。这颗行星和她的奥普特拉天各一方，两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就像她现在的心态和过去的平和恬静之间的差距一样。

　　结果却是，她失去了奥普特拉星球。还有半数的子女。他们落进了那个背叛自己族人的人手中，现在，那个人已经变成了他曾经拼死对抗、一心摧毁的那种人。而她本人也……

　　所有这些，都在他的伪装前败下阵来，成了他的囚徒。同样的伪装也曾欺骗了她，从她手中诱出了生命之花的秘密。他那些巨人战士又回来了，霸占了整个星球，驱逐了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啊，她曾经是多么爱他，甚至竭尽所能演化成他族人的模样。但后来，爱变成最深切的仇恨，演化成好战的天性，养育出一支大军，足以与他的军队对抗——与佐尔自己的军队对抗。

　　可最后，她同样失去了他。他死在她的仇恨哺育而成的大军手里。

　　啊。我多么希望能抹去这些黑色的回忆！她古老的心脏一定发出这样的狂啸。把我从这些充满痛苦的地方拯救出来吧：嘎鲁达、史菲利思、泰洛。还有那颗“海顿四号”行星一在它之上，茂盛的生命之花一直在期待波利兽的爱抚，但这个生命之花主宰的世界，就连我的人造大军都无法征服。

　　但她知道，这一切即将成为过去。用不了多久，她就要将整个族类所拥有的宇宙物质全部聚集起来，实现跃迁，前往探测星云测到的那个地方。灾难将降临到那个世界的生命形态头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她为自己的孩子找到一个家园。在那里，他们将完成他们计划中的伟大进化！

　　因维德人大迁徙的消息从“海顿四号”传遍了第四象限，传到被昆虫形态的部落生命所遗弃的各个世界：史菲利思、嘎鲁达和帕拉希斯。大自然对这些世界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将它们挑选出来。让它们被佐尔复仇反击的兵锋扫过。

　　那位来自泰洛星的科学家试图培育繁殖他从奥普特拉星球窃取的生命之花。这一盗窃行径注定了那个温暖星球上的智能生命的命运，使他们不得不拼命寻找能让他们重获养分的星球。但是，佐尔的实验失败了。因为生命之花是一种对它的生根之处极为挑剔的植物。不肯随随便便在哪个地方生长，对故乡星球的忠诚到了可恨的程度。

　　生命之花源于因维德人，正如因维德人源自生命之花，二者密不可分。从佐尔撤下花种的一个个世界中，生命之花向它先前的守护者兼宿主发出了呼唤。因维德人，在洛波特统治者的影响下发展出了好战嗜杀、野心勃勃的本性，他们响应了这种呼唤。他们的由机甲和无机物组成的大军汹涌而来，征服，统治。这些世界没有像洛波特技术的创始人所预想的那样，变成一个个史前文化能量天堂，而是落人他的造物手中，注定了毁灭的命运。

　　但现在，他们突然消失了，开始了一场全新的远征。这条征途将引领他们跨过银河内核。

　　奔向地球……

　　他们开拔的消息传到了驻扎在前哨飞船中的瑞克，亨特耳中。收到通讯信号的时候，他正坐在太空堡垒舰桥的指挥椅上。这个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对战争早已厌倦的老兵看起来显得清瘦苍白，按地球历计算，瑞克的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岁上下。但他经历了那么多次超空间飞行，也可以说他的年龄在五十到两百七十岁之间。具体取哪一个数字，全看你用什么方法计算了。

　　巨行星方托玛的表面遍布着前方观测站，这里曾经是天顶星人的家乡。但向前望去。瑞克只能辨出那颗有人居住的、叫做泰洛的卫星。跟荒凉的方托玛星球相比，它只相当于一个怒气冲冲的小点。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世界，怎么会对一整个星系发动突袭，释放出如此可怕的邪恶力量？想到这里，瑞克感到几分讶异。

　　他望了丽莎一眼，她正在指挥控制台上飞快地键人一连串命令，同时轻声哼着小曲。他的妻子。过去的十一年来，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是同心协力。当然，分歧也是有的，尤其是在瑞克决定加入前哨部队的时候。瑞克决心与伯顿、迪尔、克莱斯塔还有其他人在一起，一同追踪因维德人。

　　谁会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问自己。这次以和平为目的的使命本身却引发了一场内乱。爱德华妄图创建帝国的滔天阴谋……他真像那个因维德摄政王，甚至像洛波特统治者！但现在，他已经成了历史；他所组建的用于征服地球的舰队，也将在远征部队到达那颗行星的时候投入与因维德人的战斗。

　　当然，前提是这支舰队能够平安抵达地球。朗和泰洛星人卡贝尔设计的太空跃迁系统仍然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一些成员下落不明……卡朋特少校至今音讯全无，伍尔夫也是如此。现在，火星和木星攻击集群正在进行跃迁之前的准备，两个集群拥有将近两千架变形战斗机。

　　瑞克缓缓吐出一口气，故意让丽莎听见。她转过脸，朝他的方向微微一笑。不知道为什么，瑞克感到地球几乎肯定会被列入因维德人人侵的名单。地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把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部队派往那里？想到这里，瑞克不禁打了个寒颤。

　　也许最后的决战注定将在地球打响。

　　经历了洛波特统治者和他们的巨人走卒天顶星人的蹂躏之后。地球仍然生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从太空深处眺望。这颗星球似乎一点都没有改变：美丽的海洋和大面积的涡流状云团。还有那颗像这个象限的信号灯一样明亮的银白色卫星。但只要再靠近些，历次入侵造成的瘢痕和破坏就一目了然。北半球成了一片废墟。只有时运不济的多尔扎舰队四百万艘飞船的残骸立起一片片高大的森林。过去的大都会由水泥、钢铁和玻璃铸就的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所构成，现在成了一座座废墟，被人彻底遗弃。宽阔的高速公路和造型优雅的桥梁布满了弹孔，坍塌毁坏。机场、学校、医院、体育场馆、业园区和居住区……都只剩下一摊碎石，变成一座座没有标志的坟场。

　　洛波特统治者到来之前，这里曾有一段十五年的和平时期。于是。地球开始复苏，二十世纪视为理所当然的某些文明成就得以恢复。老城市开始重建，新城市也拨地而起。但和建起从前那些高楼大厦的人相比，现在的人类已经成了一个全新的种族。他们是大灾难之后的人，割据，好战，彼此之间毫无信任可盲，仿佛对方来自他们充满渴望的祖先可望而不可即的外星。也许某些人的说法是对的：第二阶段的大灾难是地球人咎由自取，好像希望将自己注定毁灭的命运化为现实。从这个角度说，洛波特统治者也和人类差不多。两个种族相遇了，似乎在信守一条不成文的约定：让两个种族同归于尽。通向毁灭的道路已经铺就。

　　还有些入仍然将这一切归咎于史前文化能量。他们追本溯源，一直陲罪到佐尔头上。佐尔，这个太空时代的普罗米修斯，他将一只潘多拉之盒赠给了银河系，而且主动打开了它。离开放土、受到压制之后。生命之花开始反抗了。宇宙间没有哪种锁链，哪怕是分子锁链。能够锁住它的力量。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族的元老使佐尔得以复生。他曾经把生命之花从矩阵中释放出来，现在他自己也被视为史前文化能量方程式的一部分。这个方程式的另一部分就是生命之花，它将呼唤因维德人，完成这个方程式。

　　他们来了，事先毫无征兆：在首领兼女王瑞吉斯纯精神力量的作用下。汹涌的巨兽和机甲穿越时空跃迁到了这里。它们既没有像它们从前的对手那样公开宣战，也没有按兵不发，先刺探人类的优势和弱点。它们根本不需要判断地球人手里到底有没有那件它们一心求索的东西，探测星云早已告诉它们，生命之花就在这里。它在这颗蓝白色的星球上找到了与它相容的土壤和气候。万事俱备，只欠波利兽——个洛波特统治者的方程式中所缺少的元素。

　　因维德人已经和地球人打过交道，他们曾在十多个星球上交过手，甚至包括泰洛星自身。在“海顿四号”、史菲利思和其他星球，人类坚忍不拔，死战到底。但在他们的故乡星球，人类却只是一群可怜的废物。

　　不到一个星期，因维德人就征服了这颗行星，摧毁了轨道卫星工厂——对于卫星上的天顶星人来说，这真是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终结。它们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市，打垮了南十字军残余部队微不足道的抵抗。由于缺乏史前文化能量储备，士兵们的洛波特技术兵器无法补充能量，这些过去曾如此英勇地对抗过洛波特统治者的战士，只好重新拾起数量微不足道的核子武器和常规武器，但这些显然不是因维德人的等离子射束和激光阵列的对手。

　　即使南十字军拥有必要的史前文化能量，足以供应他们的气垫坦克和阿尔发变形战斗机群，他们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重大问题：洛波特统治者和阿那托尔，伦纳德同归于尽之后两年，人类文明不可遏止地向没有法纪的野蛮状态滑坡。城市变成了城邦，彼此争战不休。一批男人和女人迅速崛起。夺取了权力，但他们垮台的速度却比嵋起更快——被更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所击败。贪婪和屠杀统治了一切，北半球所剩无几的尊严终于荡然无存了。

　　北半球有些城市仍然十分强大，比如曼拿顿(即先前的纽约市)，但尽管如此，权力中心已经开始南移，主要转移到巴西勒斯地区(早先的天顶星人控制区)。自从SDF—l号回到历尽劫数的地球、建立了新麦克罗斯城和它的姐妹城市——纪念碑城之后，这里一直在持续稳固地发展着。

　　和天顶星人以及泰洛星的洛波特统治者不同，因维德人并不打算摧毁这颗行星或是灭绝人类。情况恰恰相反：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生长环]竟的不仅仅是“生命之花”，因维德人也是如此。在和泰洛人以及所谓的前哨部队所进行的战争中，瑞吉斯意识到持续发展科技的必要性。宁静祥和的奥普特拉星球已经不在了，但那项实验仍旧必须继续进行，直到完成。对这一目的而言。地球非常合适。

　　解除这个星球的武装、并把它完全占领之后，瑞吉斯相信自己距离目标已经很近了。她让一部分人类替她培植和收获生命之花，她自己则可以腾出手来、不受干扰地把试验进行下去。这项伟大工程的实施地点将设在后来被称为“反射点”的中央蜂巢。中央蜂巢之下的二级蜂巢很快就将遍布整个星球，控制她的帝国人类居住区。瑞吉斯打算把人类留到工程接近完工的一刻，然后，她会亲自除掉他们。

　　然而，她没有将一个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在佐尔撒播“生命之花”的各个星球上曾经和她以性命相搏的那些战士。也许她可以奴役一颗星球，但使这颗星球彻底成为她的领地？

　　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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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波特舰队原来是T·R·爱德华为入侵和征服地球而组建的，但是舰队所担负的这个任务不得不推迟数年，因为亨特上将要以这支部队进攻因维穗人。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飞船在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缺陷，但在泰洛星的行动中，却没有任何人发现问题。也就是说，即使爱德华设法坚持下来了，那次入侵也仍将以失败而告终。命运没有给予爱德华他认为自己应得的皇冠，也没有让亨特得到他认为理所应当的快速的胜利。

　　                            ——赛利格·卡勒，(泰洛墨战役)





　　一支洛波特技术铸就的舰队在月球上方排成攻击阵形，在遥远的阳光照射下，这群掠食猛禽的装甲船壳和合金翼面闪闪发光。每一艘飞船都运载了二十架以上的变形战斗机，过去的三十年来，这种光滑的可变形机甲一直都在发展和改进，每一架战机里都坐着一个愿为这颗素未谋面的星球献身的飞行员。战争已经提上了最优先的议程，然而在其中一艘指挥舰的狭小舱室里，一个年轻人正想着他的爱情。

　　这个年轻人不满二十岁，相貌和善，脸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一双修长的腿遗传自他的父亲，而那双大眼睛则是母亲的遗传；蓝黑色的头发笔直地梳向脑后，垂在前额上的一小绺不羁的发丝使他的耳朵显得尤为突出。他身着朴素的灰色远征军制服，裤脚紧紧地别在高筒靴内，装饰性的竖领短袖外套内衬着一件猩红色的合成紧身衣，衬衣上点缀着火星师的徽记。

　　他的名字叫斯科特·伯纳德——斯科特·伯纳德中尉，此刻，他的心里装满了回家的感受。事实上，除了对这场即将展开的战斗感到焦虑，他还觉得浑身的热血在沸腾。他幸运地——却又并非突如其来地得到了一位十多岁的漂亮姑娘的青睐。姑娘的名字叫玛琳，她比斯科特矮六英寸，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巧克力般的棕色头发，在制服短裙的映衬下，那双匀称的腿显得更加迷人。

　　斯科特的双手捧着玛琳娇小的脸庞，爱怜地看着她的眼睛。他的手滑落到玛琳秀气的双肩，把她向自己拉近，吻上了她的唇；他的嘴堵住她抗拒的话音，催促她的回应。玛琳的回吻带着一丝愉悦的呻吟，她的手紧贴着他的胸膛。

　　“嫁给我，玛琳！”当他们从拥抱中分开的时候，斯科特说道。他听见自己终于战胜紧张的情绪说出了这句话，兴奋得差点要为自己鼓掌，不过玛琳却岔开了话题。

　　玛琳有些惊讶地吸了口气，说她不敢相信斯科特终于开始考虑这件事了。她转过身，两手紧张地托着下巴，像是在祈祷。

　　“那么，你愿意吗？”斯科特紧迫不舍。

　　“太突然了。”玛琳羞怯地说。不过，斯科特没有理解她话里的含义。觉得自己像突然被掴了一个耳光似的。

　　“你得问问我爸爸。”玛琳仍然背对着他，继续用同样的语气说道，“还有我妈妈。”然后她转了过来，斯科特看着她，一时间目瞪口呆。

　　“可他们都在泰洛星！”斯科特结结巴巴地说。“也许他们根本不在那儿——”斯科特看见玛琳睑上的笑容，他立刻恍然大悟。他俩从小一起长大，虽然斯科特对玛琳十分了解。但仍然无法分辨玛琳什么时候是在逗他。

　　这会儿，玛琳的眼睛里闪耀着亮光，冲着斯科特直笑。然而，尖利的警报声打断了他俩的幸福时光。

　　“机群完成展开。”一个声音从PA系统中传出，“各飞行联队指挥官立刻前往舰桥报到，接受战前简报和作战任务分配。”

　　斯科特望着玛琳，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

　　“告诉我，玛琳。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问你同样的问題了。”

　　指挥舰的舰桥十分狭小紧凑，和宽敞宁静的SDF—1号舰桥毫无相似之处。观测口正中布置了六个值班台，前面两个，后面四个，每个人都坐在椅子上，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职责放在第一位。初次看到地球，引发了船员们的交谈，尽管如此，某些说法还是令人感到惊讶。

　　“我太激动了。”一位女技术员说道，“过去了这么多年，多想看看地球啊，我简直等不及了！”

　　加德纳指挥官坐在右舷的前部，听到这句话，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第一次洛波特战争期间，他就在格罗弗麾下服役，后来他又追随了亨特。这些年来，他浓密的头发和髭须已经变得花白但和年轻队员们一样，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毫不动摇的忠诚。

　　说话的女技术员才十七岁，她和其他船员一样都在外太空出生。加德纳多么希望能够向他们展示四十年前的那个地球，生机勃勃，狂野美妙，人们心怀喜悦，从不担心将来会怎样……

　　“那又怎样？”坐在控制台前的男技术员说，“对我来说，这颗星球和其他星球没什么两样。我只知道洛波特技术铸就的飞船——我也只想知道这些。”

　　“难道你一点都不想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吗？我们的父母就在那里出生，还有他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都生长在那里。”

　　副驾驶员对此话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副驾驶员的话，加德纳听得几乎一清二楚，但他还是大步走过舰桥。

　　“管它是什么颜色的星球，都不过是另一个因维德殖民地罢了。在我看来，这颗星球是蓝色的，史菲利思是棕色的，对我来说，它们没有丝毫差别。”

　　“听起来还真是神奇。”

　　副驾驶员哼了一声，“也许你会天真地认为，因维德人强占我们的老家就是为了寻找史前文化能量？”

　　加德纳指挥官思索着问题的答案，这时，舰桥大门“嘶嘶”地打开，伯纳德中尉走了进来。

　　“阿尔法战斗机大队已经做好起飞准备。”伯纳德报告。

　　加德纳低声应了一句“很好”，然后从宽背椅中站起身来，向一名技术员打个手势，要他开启战舰的PA系统。

　　“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开始说道，“但也有一些人尚不清楚这项使命的真正意义，那我就简单解释一下：几个月前，我们注意到因维德探测星云发现了新的‘生命之花’储备，而且能量蕴含量极大。经证实，这个能量源就是地球。

　　“瑞吉斯立刻开始了行动，她要用极其险恶的手段夺取，‘生命之花”就像在史菲利思和‘海顿四号’以及其他十多个星球那样，我想这些都用不着多说了。我同样不用再告诉你们将要面对怎样的一个地球。也许因维德人已经重创了伍尔夫的部队，但我们的力量超过伍尔夫四倍有余。”

　　斯科特留意到舰桥上的技术员们都用肃穆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加德纳，对加德纳的发言表示赞同。在加德纳的讲话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玛琳一边轻声向旁边的人道歉，一边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们受亨特上将的委派，作为先头部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夺回我们的故乡。”加德纳说，“依靠你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力量。我相信我们能够不负上将的重托，在他的第二批部队到来之前站稳脚跟。”他略一点头，“愿仁慈的上帝保佑我们。”

　　领航员的最新消息打断了短暂的沉寂：

　　“指挥官，我们将在三分钟后到达地球轨道。现在我把视频图像投射到监视器上，长官。”

　　所有的人都把脸转向显示屏。地球的全景替换了轨道示意图。他们都曾多次见过地球的照片和视频片断；然而看到此情此景，大家还是肃然起敬。

　　“真美呀。”有人说道。和方托玛或是泰洛星相比，这个星球的美丽是显而易见的：白雪皑皑的极地，蓝色的海洋，色彩斑斓的陆地，以及洁白的云层组成的美丽图案。

　　指挥舰继续向前逼近，计算机自动生成的坐标方格也和图像合成一体。座位上的玛琳说：“地球真像个……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才好。”

　　指挥官下令开始扫描，位于北半球的一片网格线区域立刻变亮，输出结果滚动出现在旁边一台显示屏上。

　　“放大到最高倍数，进行色彩增强处理。”加德纳大声喊道。

　　玛琳向前靠了靠，仔细端详她的显示屏。显示飞船前方情况的显示器中出现了一个刺眼的红色物体，尽管有云层阻隔，这种颜色却丝毫没有减弱。虽然她立刻猜出了答案，知道这是什么，但她仍旧要求电脑将当前读数与储存库中的记录进行对照。她感觉到斯科特正站在高背椅后头望着她。

　　“就是它，长官。”她突然说道，她的显示屏一闪一闪地亮起了脉冲光，“中央蜂巢。标记……反射据点，”玛琳把屏幕上滚动的数据大声念了出来，“发现能量波动读数和多重雷达接触信号……等待计算机识别。”

　　加德纳迅速瞥了玛琳一眼，然后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方。“我要你尽快把视频图像调出来。”他命令其中一个技术员。

　　“震爆机甲运输舰。”与此同时，玛琳说道。

　　加德纳的鼻孔喷着粗气，“准备反击。”

　　技术员们弯下腰敲打着命令，舰桥上的显示屏像灯光一样闪个不停。

　　“两分钟后开始接触。”领航员告知加德纳。

　　“所有部门待命……”

　　“关闭自动导航系统……升起飞船护盾……”

　　玛琳拨动一系列开关。“网络已经开启……”

　　“很好，”加德纳果断地说，“给变形战斗机发送出击信号。”

　　“一分钟倒数开始，长官。”

　　指挥官转过脸对着斯科特。

　　“现在就看你手下各小队的表现了，中尉。我们必须突破它们的封锁线。让飞船降落到地球。”斯科特敬了个礼，加德纳也向他回礼。“祝你好运！”加德纳补充道。

　　“我们会完成任务的。”

　　玛琳从座位上转过身，等待斯科特从自己身边走过。斯科特倾下身吻玛琳的时候，她笑了。更令斯科特感到惊讶的是，玛琳把一个心形纪念吊坠塞进了他的手里，

　　“把它带上。”玛琳微笑着告诉正看着吊坠的斯科特，“它能为你带来好运。”

　　斯科特向玛琳道谢，再次弯腰索取她的吻。斯科特直起身时，发现加德纳和其他技术员都正冲着他微笑，他潇洒地敬了个礼，快步走出舰桥。

　　“……再见，我亲爱的！”斯科特刚离开舰桥，一个技术员就在玛琳身后模仿起来，“它象征着我永恒的爱情。”

　　玛琳探头看了看四周，有两个姑娘还在笑个不停，一个叫玛芙，另一个叫芮德。“别闹了。”玛琳对她们说道。同伴的嬉笑她早就习惯了。飞船上本来就没多少两人独处的时间。加上斯科特总是毫不掩饰他的感情，更使这种嬉笑火上浇油。可是，她现在没心情开玩笑。

　　“你怎么了，玛琳？”芮德在玛琳身后问道，“你不知道两个人越是分开。两颗心就靠得越近吗？”

　　玛琳从垫高的椅子上转过来，用两只手捂住了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玛琳的话刚说完，她的眼眶里突然满是泪水。

　　“别听她们胡说八道，玛琳。”就在芮德咯咯直笑的当儿，前面有人在安慰玛琳。

　　一定要回来啊，斯科特，她暗自祈祷，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你的平安。

　　加德纳的指挥舰其实只是一艘运输舰，和舰队的其他运输舰一样，它也有修长尖锐的颈部、薄薄的后掠冀，下端也附着有颇似货车车厢的变形战斗机搭载器，整艘外形雅致的飞船就像展翅飞翔的天鹅。

　　斯科特早已穿上一身石灰绿的护甲，坐进了一架变形战斗机。十五年过去了，但飞行员装甲和飞机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在装甲设计上，朗博士的洛波特小组仍旧保留了过去的“思维头盔”、嵌装了传感器的手套和靴子，这些方面很像第一代的VT战机飞行员。由于第三代飞行员执行地面攻击任务的频率已经和太空打击任务相当，因l比装甲的体积就显得较为笨重。然而，南十字军部队里的那些备受争议的相应机型，这里一架都没有。

　　“主引擎和增压器都已调校到最佳状态，长官。”负责点火的技术员站在变形战斗机旁告诉斯科特。技术员降下座舱盖，“祝你凯旋归来。”

　　斯科特朝那位技术员竖起大拇指，座舱盖开始自我密闭。“谢谢你，伙计。”斯科特朝外面说道，“我们地球上见。”

　　斯科特一个接一个地启动变形战斗机的那些极其复杂的系统，座舱内的面板随即闪出绿光和红光，反射在他的头盔面罩上。“我是火星师第二十一战术装甲攻击中队的伯纳德指挥官，”他向战术网络通报了身份，“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准备起飞。”

　　“战机出发舱已经开启。”控制台通过无线电答复，“你们可以起飞，指挥官。”

　　舱门完全缩进了搭载器内部，斯科特率先开动战斗机。视野里充满了深蓝色的洋面，上面点缀着朵朵白云，地球的景观使他感到眩晕。这种感觉他过去从未体验过。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水的世界。陆地的面积很小，却有如此巨量的水分储备。他感到难以理解……但他很快就收回了思绪。

　　“火星师攻击部队！”他在网络中喊道，“我们上！”

　　箱式搭载器将战斗机推向出发舱，变形战斗机随之向前猛地一晃。斯科特看见将要把机甲从传送带送到真空的机械臂已经连上了他们的战斗机。他做好操控准备，努力使自己全身放松，让自己的意识融人VT战斗机的系统。片刻之后，他感觉到机械臂已经松开，战斗机在无重力状态下飘浮起来。他开启推进器脱离了搭载器。

　　“好，加快动作。”看见他的僚机飞到侧面向他示意准备就绪之后，斯科特说道，“进入主编队之后，我要你们睁大眼睛，随时准备开火。”此刻，地球的外层空间布满了机甲，大约两千架变形战斗机向这个寂静的世界缓缓下降。斯科特听见加德纳指挥官的声音在战术网络中响起。

　　“做好准备！一发现对方的敌对行动，立即脱离编队，实施单机缠斗。敌人很快就会出现……”

　　火星师(把地球的姊妹星作为部队的名字，这是朗博士的创意)的男女战士们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执行的突破行动。是人类首次主动向一支外星军事力量发起的进攻。到目前为止，地球始终处于守势：先是对天顶星人发起反击，后是巨人们的泰洛星主子。最后是因维德人(而且还战败了）。亨特和他的战友们把这一天当作一个转折点，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斯科特是首批见到敌舰的飞行员之一。敌舰是因维德运输舰，也就是所谓的“蜗牛母舰”。它们就在下方九点钟的位置，敌人的数量多得令人心惊肉跳，地球的大气层几乎都要被它们挤满了。

　　“它们就在那儿！”斯科特伸手指了指，对他的僚机喊道。只见蚌壳状的敌军飞船打开了盖子，露出一大片排列整齐的因维德震爆机甲。“看我的信号行动。”

　　才过了半秒钟，就在斯科特再次放眼望去的时候，因维德机甲已经鱼贯而出——它们顺次上升，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敌方机甲螃蟹状的外壳和钳状的触臂闪耀着金棕色的光泽。“好，我看，咱们很快就会发现所谓的敌对行动了。”斯科特对自己嘀咕着。这时，他的中队也降下高度，在大气层边缘迎上了敌人。

　　在斯科特的带领下，第二十一中队放出了一波热寻的导弹，它们拖着尾迹飞向爬升的敌群。在地球蓝白相间的背景映衬下，短暂的剧烈爆炸就像一朵朵盛开的鲜花。VT战斗机群继续悄无声息地下降，向在他们故土肆虐的“游牧部落”放出第二波和第三波齐射导弹。数不清的因维德机甲起火爆炸，但被击中的还远远称不上多，远不足以决定战局；且每击中一具机甲，就有三具漏网。敌机已经突破这遭火线，开始反击。斯科特知道，那些机甲里有着活生生的生物——巨大的两足动物，它们有粗大的胳膊、长长的脑袋，像是对人类形象的嘲弄。

　　和第一次、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遇到的敌人不同，因维德人更加依靠人海战术，而不是强大火力取胜。的确，天顶星人拥有近乎无穷无尽的战斗囊和一支数百万艘飞船组成的舰队，但总的说来，那场战争大致还算有它的章法，有交战双方共同遵循的规律。到了和洛波特统治者对抗阶段，双方的肌甲数量都急剧减少，这种特点也就更为突出。可在与因维德人的战争中，人类遇到的却是一种集群思维生物，像自然界的兵蚁和杀人蜂群一而且和蜂蚁一样，因维德人也有毒刺。

　　正如斯科特和其他人从过去的遭遇中总结的那样，开战初期的齐射是最有效的杀伤手段。一旦与机群脱离，单具因维德机甲完全是乱飞乱撞，让人类很难拦截。它们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对付敌人：用它的合金钳爪剥开敌人的机甲，或是抱住敌机，通过史前文化能量装置发送电荷将敌人电死。斯科特曾经亲眼见过这两种可怕的场面，因此，他的战术原则是竭力避开敌人。

　　变形战斗机和蟹状机甲狭路相逢，火星师和因维德机甲部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追逐和战斗，指挥舰射出的炮弹轨迹、导弹烟尘和激光束在同温层上方交叉往返。斯科特看见他的一名队员被一只铁爪打中，变形战斗机从头到尾被切成两半，珍贵的氧气从破裂的虛舱中泄漏出去，驾驶员被敌人残忍地打死在战机里面。在附近的另一片空域，几架变形战斗机飘浮在外层空间。被因维德机甲无情地“拥抱”过后。它们就被遗弃在那里了。

　　斯科特意识到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于是命令他的中队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

　　机甲变形，或者说机甲模式转换，仍然是由三个挡位的座舱控制杆操纵完成的；此外，飞行员的机甲意识和战斗机史前文化能量管理系统产生互动也是不可缺少的环节。然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虽然第一代变形战机的各部分机体都参与变形重组，但执行远征军战斗行动——也就是太空与地面战斗任务的阿尔法装甲机型却不是这样，其增强模块与能量发生器并不参与变形。这类机型在变形时，机头向内嵌入，手臂从座舱后部向外展开，与此同时，雷达与座舱向上旋转一百八十度，使原本在腹下的激光炮塔成为变形后的铁金钢的头部，用机甲的右手握住腹部下方的机炮。

　　变形之后，斯科特的中队降低高度再次迎向因维德人，推进器的蓝色火焰照亮了地球的阴暗面。

　　与此同时，第二波变形战斗机从运输舰起飞，迎向另一队从德尔塔区快速靠近的因维德大军。

　　信号在显示屏上闪动，那是尚在斯科特视野之外的另一艘“蜗牛母舰”。斯科特命令全队集结，跟着他对成群的敌人进行迎头痛击。热寻的导弹又一次捕捉到了目标，它们敲掉了数十具因维德机甲，橙红色的“地狱之花”再一次在天空绽放。然而随着援军的赶到，因维德人发起了疯狂的反击。震爆机甲突破了前部战线，向运输舰发起自杀性攻击。舰首的炮口喷吐出的粒子束，像杀虫剂一样扫荡着一排一排向前涌动的敌人，把它们依次摧毁。

　　斯科特的中队重新编组。追逐着漏网的敌舰，VT战斗机的速射机炮把敌机的巨钳和甲壳打得干疮百孔。然而，斯科特还是听见了不幸的飞行员临死前的惨叫，那种声音足以穿过战术网络里刺耳的指令和应答。许多变形战机和因维德机甲失去控制飘离了战场，但仍旧以怪异而险恶的姿势紧紧抱在一起。一具因维德机甲显然锁住了一架战斗机的座舱，而在别处，另一具因维德机甲则抱住了一架VT战斗机，双方相互交换着死亡的闪电。

　　豆大的汗珠从斯科特的额头滑落，他正在追踪两具靠近加德纳运输舰的因维德机甲。就在片刻之前，他听见了玛琳惊恐万分的呼救声。现在，他已经把一艘敌舰圈进了速射机炮的瞄准框——一炮正中敌船的下腹，看着它在红色的爆炸闪光中炸成碎片，斯科特得意地笑了。第二具因维德机甲朝战舰的观测窗飞去，眼看就要进入攻击距离了，它抬起巨钳准备动手，却被斯科特的火炮送上了西天。

　　“发现两具敌方机甲，均已消灭。”斯科特通过战术网络告诉玛琳，因维德入正从各个方向退却，他的话音里重新出现了自信。

　　“干得漂亮，指挥官！”玛琳还来不及说话，加德纳就向他表示了祝贺。“告诉你的队员向大气层靠近，我们的隔热护盾能量消耗相当严重。”

　　“收到！”斯科特说，同时他挥挥速射机炮向他的僚机示意，“我们会保护你通过大气层。”

　　斯科特看见运输舰的推进器进行了三秒钟的短促喷射，以调整飞船姿态进行缓速下降。他向后靠了靠，把进入轨道的数据输入机载电脑，计算结果被传送到自动驾驶装置，然后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远距离雷达上。突然，玛琳再次发来信号向他示警，一群震爆机甲正从四点钟方向朝他飞来。他往上方扫了一眼，它们就出现在他的机甲雷达显示屏上。

　　“我看见了。”斯科特沉着地回答。

　　斯科特故意让这六具因维德机甲再靠近一些，好让瞄准计算机把它们全部锁定。这样做有一定风险，但很快就会收到回报。铁甲金刚的三角肌部位被打开，从两边飞出导弹寻找它们的目标。斯科特从沉寂的火光中加速飞离，并重新检视显示屏：现在已经没有敌机活动的迹象了。

　　“我们已经扫清了敌人，指挥官。”斯科特掀起思维帽的风挡，向上级汇报。

　　加德纳的面孔出现在座舱内部的小型通讯显示屏上。“斯科特！我们得想办法钻进去，不等瑞吉斯的雄蜂重新编组，狠狠打击敌人的要害。明白吗？”；

　　“明白，指挥官。”斯科特回复。随着HUD【注：①战斗杌上的平视显示嚣。】上一个信号的出现，他扣下了风挡。风挡内表面显示出各种距离向量和数据。他打开战术网络。“我们进入大气层的方位角是1—2—1—1……现在进行轨道偏差调整。”

　　斯科特的战斗机完成了模式转化，他升起变形战斗机的护盾，守在继续下降的加德纳运输舰边上。战斗机的外壳不断向临界温度接近。他知道大型战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瞥之下，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而且问题可能还会更加严重。指挥舰底部发出炙热的火光，这说明飞船进入大气层的角度并不合适。斯科特等待飞船进行自我修正，可是它没有。于是，他接通了通讯网络。

　　“我建议你们重新计算进入角度，指挥官。飞船的进入速度显然过快。”

　　“我也没有办法，斯科特。我们必须尽快降下来。反正这些护盾也挺不到下一次行动了。”

　　“如果再不调整航线，恐怕你们根本无法活下来执行下一次任务，长官。”斯科特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道，“这艘飞船的设计并不适合这么强的重力作用。你们这么做会把它撕成两半的！”

　　斯科特尽量压制住不断滋长的恐惧。他听见玛琳告诉加德纳，仅存的隔热护盾已经耗尽了全部能量，加德纳命令她开启反冲火箭。

　　斯科特抬起头，想看看反冲火箭是否能起点作用，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就像打成了绳结，被紧紧地压迫在横隔膜上。他看见什么东西从运输船尾部分离出去，火光已经在往外冒。他竭力保持靠近飞船的相对位置，但他的显示屏却突然闪起了警报。如果不想炸成碎片装点大地的话，他最好还是把速度降下来。

　　斯科特将模式选择器拉到C挡位。暂时甩开恐惧，集中思维，将变形战机转换为守护者模式，这样他就能暂时不去考虑内心的忧惧。

　　随着机甲伸出双腿进行反向衔接，他启动了脚底的推进器，把速度降到合适的水平。与此同时，加德纳的运输舰以无法控制的冲力呼啸着超越了他。

　　“指挥官，快弃船！”他在网络中大声呼喊。玛琳！

　　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指挥舰缓缓步人灭亡边缘，斯科特什么忙也帮不上。更糟糕的是。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也将香消玉殒，他内心，顿时充满绝望，甚至想一死了之。这会儿，运输舰已经成了一团明亮的灰烬，飞船的残渣碎片纷纷扬扬地坠人虚空。那股热浪足以蒸干船员的血液……

　　玛琳！

　　斯科特的意识不停地否定这一系列事件，以便将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斯科特的意识像变形战斗机的机体一样，紧紧包裹着他，形成一个将他与外界隔离的茧壳。然而，斯科特把目光移井反倒更糟，无论他望向何处，看见的都是整个舰队所有的飞船被撕裂的惨象：火焰从栽向地球的船体中冒出来，破坏了柔和的蓝色景致；机翼和尾冀在热浪的灼烤下扭曲着，精致的机鼻折断了，熔化的合金液滴就像夜晚淌下的银色泪珠。

　　变形战斗机的情况则好得多，但卑鄙的因维德人又成群结队地飞到高处趁火打劫。

　　因维德人击落孤立无助的运输舰和指挥舰，帮助残酷的大自然在整个舰队内扩大伤害的范围。斯科特亲眼目睹了一幕幕的英勇行为和无益的挣扎：一架业已受损的铁甲金刚一边向敌人倾泻炮火，一边向茫茫大气层坠落；两架被烧红的变形战斗机试图保卫一艘运输舰免受几十具因维德机甲的袭击；另一架VT战斗机加大了推力，像神风自杀飞机那样撞向一队敌方机甲的带队首领。

　　斯科特命令战斗机丢弃机身后部的附加模块以提高速度。这该死的大气层。如果因维德人对落难的运输舰不落井下石的话，加纳德的部分船员只要能够进入逃生舱，就仍然还有一线生机。

　　“弃船，求求你！”斯科特几乎咬碎钢牙，他叫喊着，“求求你……求求你……”

　　突然，运输船三台一组的推进器熄灭了，片刻之后，飞船被无声的火球吞没，接着炸成了碎片。

　　玛琳！斯科特诅咒着上苍，他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座舱和控制台——变形战斗机顿时失去控制，急速向下坠落。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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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斯科特·伯纳德时的情形。我是说，他穿着全套洛波特护甲，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说话也结结巴巴的，还夹杂着不少颤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口音——它带有几分泰洛人的说话习惯——不过他当时的模样……我没有正视他的眼睛，当时我正在摆弄旋风车，满脑子里还想着赶快跑到山里去戌是立马甩掉这个家伙。后来——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他才告诉我他在森林里过的第一个夜晚的情形。这件事听得我哈哈大笑，就是换成现在我也一样笑得出来：你去问问斯科特·伯纳德，原野里栽倒的树木会砸掉你的脑袋吗？

　　                                ——兰德，(逃亡笔记)





　　泰洛星曾是洛波特统治者的故乡。后来。洛波特统治者带着自己濒临灭亡的族群大举迁往地球寻找史前文化能量，泰洛星就沦为因维德人的殖民地。如今，这个星球已经改头换面，星球的地表变得适合人类居住，小小的海洋和气候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地球围绕着一颗黄色的太阳，另外还带着一颗银色的卫星，泰洛星却和这里毫无相似之处，斯科特这样想。他十分想念泰洛星，就像SDF—3号一样，那里是他的故乡。他怀念方托玛星系的双恒星，它们是故乡的保护伞。从天堂坠落到这样一个世界，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斯科特回想起临行前亨特上将振奋人心的讲话，亨特曾经提到“家乡美丽葱郁的小山”——那是他的家乡，地球。斯科特冲着自己狞笑一声，这个星球的壮观景色对他而言根本就没有意义。

　　斯科特驾驶阿尔法战斗机，在某个丘陵地带的树林里找了片平缓的地方完成了迫降。也许那是一片橡树和杉树的混交林，斯科特猜想道。VT战斗机已经报废了，不过座舱里的防护装具和碰撞气囊使他没被送上西天。尽管如此，这次迫降还是在地面上犁出了一大片痕迹。他的头盔早已掉落，脑门上也擅出一大块瘀青；而他爬出战机残骸时受的伤，却只能怪他自己太不小心了。

　　斯科特坐在草地上，背靠着战斗机的机身，脑袋和左腿缠着飞机急救箱里取出的纱布。早在黄昏之前，他就脱下了那身笨重的护甲，但他一直把爆裂枪摆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森林里一片漆黑，充满了各种斯科特无法辨识的声音，虽然他断定那都是大自然发出的各种呼号和呜叫——就他目前所看到的情况分析，地球是个无人约束的、原始的地方。而且到处都是敌人绝佳的藏身之所。

　　“真希望这是一片荒芜的火星沙漠。”斯科特喃喃道。

　　听见附近的灌木丛里传来沙沙的声音，斯科特赶忙抓起那枝爆裂枪——那是一枝在泰洛星研发的铁饼状武器，它是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洛波特统治者的生化机器人使用的武器的缩小版本。

　　“谁躲在那儿？”斯科特对着暗处问道。

　　这时，那个东西突然停了下来，斯科特开了一枪，橙红色的耀眼闪光打在树干上，草丛里跳出两只长耳朵的动物。斯科特起先把它们当成了奥普特拉星球上的查查兽【注：①即第二卷中的波利兽。】——“生命之花”的传媒者——后来才意识到它们是两只兔子。

　　我这是怎么了？斯科特问自己，寒冷和恐惧传遍全身，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玛琳和我珍爱的一切全都完了，现在就连我也变得不知所措。斯科特把爆裂枪放在一边，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捂住了脸。也许迫降时受到的震荡直到现在才开始发作……

　　斯科特抬起头，发现地球上竟然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东西等着他。天空落下的小水滴打在他身上——是雨！斯科特站了起来，走到树林里一块较为空旷的地方。过去，他从老一辈那里听说过这种自然现象，但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斯科特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下雨并不是什么坏事，可现在他却感到更不舒服了。除此之外，随着雨滴的落下，空气中又响起了一阵阵短促的、不断翻滚的轰鸣。

　　急速掠过的电光从后方照亮了云层，乌云遮蔽了月亮，把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密不透风的黑暗当中。狂暴的闪电似乎和那道电光遥相呼应，转眼间就出现在斯科特的脑门上，它就像愤怒的长矛径直刺人大地，震耳欲聋的霹雳足以唤醒大地。

　　斯科特意识到自己已被这种从不曾体验过的恐惧感湮没，这种恐惧和他以往的体会截然不同，他呆立在原地冲着天空放声尖叫，两脚像在地上扎了根似的动弹不得。这和敌人的激光炮火或是等离子等离子湮灭光弹毫无相似之处，它和激烈的战斗或是干钧一发的局面也绝不类同。这种恐惧更加令人心悸，它一直刺人斯科特内心的深处，将他从未亲眼目睹过的情形从前世的记忆中激发出来。

　　斯科特感到身心俱疲，于是跑回变形战斗机的座舱中寻求庇护。这时，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燃起了熊熊烈焰；接着，第二道闪电将它从中劈成两半，大树轰然倒下。他扣上战斗机座舱罩，紧紧地蜷坐在VT战斗机的座椅当中寻求温暖和安宁。他双目紧闭，可轰鸣声却拼命地往他的耳朵里钻。他对自己大声叫喊：我来这个可怕的星球到底是要做什么？

　　像是要回答斯科特的问题似的，他的脑海中再次闪过指挥舰在烈焰中损毁的影像，它就这样缓缓地、无声地走向了死亡。

　　“玛琳。”他的眼泪随着话语掉了下来。

　　斯科特的手触到玛琳在舰桥上送给他的挂坠，可他的食指却停在了按钮上，他害怕面对这个挂坠释放出来的魂灵。而且，他知道他会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玛琳的模祥和声音……直到那段回忆彻底消逝为止。

　　在斯科特的碰触之下，绿色的心形金属挂坠像折叠画一样打开了，挂坠中央鲜红色的小孔里映射出玛琳的影像。

　　“斯科特，我亲爱的，相信你已经收到过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我知道它算不了什么。但我希望能和你一起走过后半生的道路。我等不及熬过这场战争，等不及下次相见的时光，我亲爱的……”

　　玛琳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那道光束构成的信号也被收回到它原先所在的地方。斯科特合上心型挂坠，把它紧紧握在掌心，绝望地希冀自己的心能够像这个挂坠一样轻而易举地关闭。外面的暴风雨呼应着他脑海里最黑暗的夜晚，丝毫没有想停的意思。闪电撕裂了异乡的天空，雨水笔直地浇打在流线型的VT战斗机座舱玻璃上。

　　清晨，地球的天空蓝得像大海一样。斯科特曾经在太空看到过那种颜色。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甜甜的味道，那股味道把昨夜的狂暴冲刷得一千二净。但这并没有让他感觉好受些。在恐惧和悲痛的麻醉下，他断断续续地睡了一阵子，可刚一醒来，玛琳惨死的情形又浮现在他眼前。

　　迫降地附近有一股清澈的溪流，斯科特用溪水灌满了水壶。林子里有许多小鸟，在清晨和煦的光照下，森林展现出全新的景象。他认为地球是个疯狂的地方，不过他怀疑自己迟早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他对自己许下誓言，从现在开始，他要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任务上面，否则他一定会发疯的。

　　斯科特走回变形战斗机，把他从机甲里取出的救生器具装进身上的工具箱。他的给养足够维持一周，如果实在找不到居民区或者城市，那他就只能自己动手寻找食物了——斯科特对地球上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这个念头就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斯科特把精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这样他就不用老是为食物困乏而烦恼。他通过机身上一个隐藏的感应式面板找到了这件东西——放在战斗机小型货舱内的旋风式摩托，然后立刻就把它从货舱里取了出来。旋风式摩托是一辆两轮运输工具，折叠模式下的旋风车只有锁柜那么大，通过变形，它就可以变成一辆排量1000cc的二十世纪摩托车，大致说来就是如此。

　　旋风车的原型机是第一代洛波特技术的产物，后来SDF—3号的朗科研小组对它做了几项革命性的改进。尽管它的设计较为原始，但远征军对陆地交通工具的依赖丝毫不逊于变形战斗机。这是一种活塞式机械与史前文化能量动力相结合的可变形摩托，它和地球在同一时期研制出的气垫摩托完全是两回事。和南十字军的新奇装备不同，旋风车需要它的驾驶员与机甲进行完全的互动，它配备的“思维帽”和特别设计的护甲，实际上就是基于史前文化能量设计的机械变形系统。此外，它还具有轻便、易于携带的特点，以及极高的燃料利用率。

　　斯科特把旋风车搬到距战斗机数英尺开外的地方，对‘臼差行变形处理，其实整个过程不过是拨弄几个开关而已。把这些调试妥当之后，他把救生器具装上摩托车的后架，然后穿上摩托配套的战斗护甲模块一不外乎就是护肩、护臀、护腿和前臂护甲这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运动员们的常用护具，唯一不同的是，它是由很轻的特殊合金制造的。

　　斯科特把玛琳的心形挂坠戴在脖子上，他最后朝它看了一眼，然后”啪”地合上护胸甲。我该走了，亲爱的，他心里默默念叨着。

　　斯科特再一次告诉自己要心无旁骛地执行任务。他回忆起加德纳指挥官的话：在这次渗透行动中，哪怕只有一人幸存，你们也要千方百计找到并摧毁因维德人的反射据点，杀死他们的女王瑞吉斯。斯科特不知道火星师进人大气层时还有多少人幸存，但似乎没有一个人落在他的迫降点附近。当时，指挥舰的爆炸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以至于他没把VT战斗机的自动驾驶装置锁定到合适的挡位。正因为如此，战斗机才偏离了全部十二个预先设定的集结点，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和反射据点之间相隔着多长的路途。天上的星星告诉斯科特。他正位于南半球。他和瑞吉斯之间相隔数干英里，如果运气不错，他就不会遇上海洋的阻隔。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朝北方前进。

　　斯科特穿好护甲跨上了旋风车。大拇指拨动开关，机甲就像活了一样，斯科特发现自己的信心似乎正随着摩托点火系统发出的吼叫一点一点地恢复。

　　现在，我们要踏上寻找瑞吉斯和因维德部落的征程了，斯科特启动了摩托，一边对自己说。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始终伴随在身边的回忆，斯科特想。要是有人能够把它们彻底抹去或是暂时关闭，该有多好。但斯科特知道自己办不到，深爱的人们就像一群幽灵，他们甚至让心魔还要可怕。此刻，他自己还是无法超脱……

　　离开迫降地点还不到一小时，斯科特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开上了一条两旁栽满树木的昔日大道。开上坡道之后，他发现了一件更有震撼力的事情在前方等着他：郁郁葱葱的山麓脚下是一片真正的沙漠。山麓一直蜿蜒伸展，通向远方贫瘠的群山。斯科特级缓刹住旋风车，他盯着眼前的景象不禁涌起一缕思乡之情。

　　谁说地球上没有方托玛星球那样的景观？

　　斯科特从未听说过伍尔夫、爱德华或是其他来自旧时代的人对此的吹嘘。在这里，天地就像史菲利思一样无边无垠！

　　然而斯科特的心中还有其他疑问，他加大油门飞速向坠机地驶去

　　在废弃地带的另一个方向也赶来了一名骑士，他是另一场战场的幸存者，不过他的摩托和斯科特完全不同，这辆老爷车足有二十年的历史，而且燃料也即将耗尽。

　　那个年轻人还不到二十岁，他有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和一副强健的体魄。他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发，身上脏兮兮的，像是很久没受梳洗过——也许他是有意为之。他为自己取名兰德，而父母为他起的名字早就被废弃多时了。SDF—3号从月球起飞的时候，他才刚刚出生，他亲眼目睹了莫兰主席领导的政府的起起伏伏，月睹了洛洛特统治者的入侵和人类文明走向原始的衰败过程，以及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因维德人的到来，以及它们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对地球的征服。

　　现在，兰德为了生存也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正靠近那个物体。两天前的夜晚，他看见天上坠下了什么东西，而且飞得很慢，像被人操控的流星，但它的体积又比阿尔法战斗机大得多。兰德决定放弃前往拉库城和私人侦探、抢劫犯一较高下的计划以及其他各种打算，到坠落地点去查看一番。

　　兰德松开手腕的油门，让摩托车缓缓停在距离坠机地点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他把头巾向后一掀，把护目镜推上前额。这艘飞船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它就像一只大鸟，机翼下方还有几个六角形的贷舱飞船的某些地方还反射出亮光，显然晚上的大雨已经使它冷却下来，经过整个夜晚，飞船被淋得湿漉漉的。兰德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移动，他以同样的半径绕着飞船兜了个圈子以确保安全。沙地还没有干透，上面没有车轮或是脚印的痕迹，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十二小时内，既没有人离开过飞船，也没有人进入过飞船的残骸。

　　兰德又在飞船周围兜了个较小的圈子，确信自己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人之后，才径直朝着飞船开来。现在他更加靠近飞船，甚至可以看清楚机身镌刻的编号——M_R_DIV_I【注：①该文字为火星师。】——不过他弄不明白那些文字的含义，也不清楚它从何而来，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

　　飞机的残骸上布满了新近留下的致命伤痕。兰德甚至没看前面是什么，就朝着绘有人类风格图饰的货舱人口走去。他完全不用看就知道，飞船里一定有些他用得着的东西。比方说武器和食物。

　　兰德徒步绕着飞船兜了一圈，寻找通往内部的人口。飞船的机首还散发着滚滚热浪，附近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其中一个货舱的后舱门在冲击时被撞开了个口子，而且这个地方的温度似乎并不高，他完全可以走进去。

　　兰德跳到撞烂的残骸舱门顶部，爬了进去。飞船里面黑乎乎的一点都不好玩，而且还散发着一股地狱般的邪恶气味。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走多远，甚至还不到五十英尺——就在暗中一头撞上低矮的门框，整个人都扑倒在地上——他发现自己找到的东西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期：在箱子里有十台洛波特摩托车。

　　兰德从搁架上提起井取出其中一台，弯下腰身仔细打量。的确是洛波特技术的产物，也许是气垫飞船‘研发成功之前就在部队中投使用的旋风车。兰德过去听说过这种产品，但他从未想过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能够看到这样的东西——更不用说可以亲自骑上它了！

　　兰德跨上机甲，按动了点火开关，一边伸出左手划着十字感谢上天赐予的好运。他踩了一两次油门，旋风式摩托就像小猫似的发出突突的轰鸣。

　　括气垫坦克、气垫摩托等一系列产品

　　“太——棒了！”兰德大声喊道。

　　兰德点亮大灯，旋风车尖啸着在原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回转，然后倒退几步飞速向出口疾驰，他顺着半开的舱门冲出去，飞上了戈壁的半空。摩托车落到沙地上，他扭转车头停了下来，短暂的腾空飞行使他兴奋不已。

　　这时，兰德留意到天上还有几个会飞的东西：因维德人的侦察小队，三具机甲正高速掠过低矮的山脊向西飞行。它们一定也发现了坠毁的运输船，兰德暗自责备自己事先没有把它们的出现考虑在内。和往常一样，它们对时间的把握总是恰到好处。即便如此，兰德还是暗自庆幸，这些家伙只是侦察机甲而不是因维德震爆机甲。事实上，驾驶旋风车逃脱它们的追捕还是有很大胜算的——只要开到森林里就行。

　　三具侦察机甲落在坠毁的飞船旁边，它们选好了落点防止兰德逃跑，其中一具侦察机甲叉开的大脚正把兰德那辆破旧的、伴他度过风风雨雨的摩托车踩得粉碎。

　　“希望你事先买过保险了，伙计！”兰德朝那架侦察机吼道。

　　这种二十英尺高的两足怪物有着带关节的装甲长腿和巨型钳臂，它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脑袋，在倒三角形躯干的顶部有一个卵形的凸起，它看起来就像个有着红色边缘的没有唇的嘴，里面隐藏着传感透镜，那就是它们的眼睛。兰德曾经见过褐色和紫色的侦察机甲，但这三具机甲属于后者——它们使他联想起双足的地蟹。除了对敌人造成的恐惧外，侦察机甲没有配备任何武器。然而，它们的巨钳完全可以对敌人造成可怕的伤害，现在这几具侦察机甲正要拿兰德做这样的演示。

　　兰德驾驶旋风车向前猛冲，躲过了侦察机甲的第一次攻击，它的巨钳戳到沙地上发出嘎嘎的巨响。“好啦好啦，不过——我会给你们寄账单索赔的！”兰德回过头喊道。这时，第二具侦察机甲也追了上来。

　　兰德先前对旋风车实战能力的怀疑很快就有了答案。不管兰德能否从三具因维德机甲手中逃遁，机甲始终紧迫不舍。兰德深吸一口气，打开涡流增压器。旋风车果然没有辜负它的美名，立刻像子弹一样提了速，兰德拿出浑身解数才把车控制住，侦察机甲改变掠地追踪的策略飞上半空。推进器使它们飞上兰德的头顶，钳状的前臂准备进行死亡的拥抱。

　　然而，它们的猎物很快就控制住了那辆机车，旋风车在茫茫沙地中兜着圈子，这个招数使得侦察机甲好几次险些发生空中碰撞。

　　“要是玩腻了，记得告诉我！”兰德的叫喊盖过了机甲的轰鸣。他回过头朝侦察机甲一阵狂笑，可当他把头转回到前方的时候，却发现了新的麻烦。有个物体正掀起一片滚滚沙尘快速向他靠近。两具因维德机甲飞到了兰德的侧面，他眼看就要陷入敌人的包围。

　　当斯科特·伯纳德看见旋风车的骑手和因维德侦察机时，两种情感在他的内心交错冲撞：既为自己找到火星师幸存的同志感到欢欣鼓舞，同时眼前的仇敌也使他分外眼红。斯科特不知道这个骑手为什么还不变形，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斯科特扣上头盔的风挡，开启了涡轮增压器。旋风车立刻以后轮为支点直立起来，接着就跃上半空。与此同时，斯科特的意识本能地与旋风压车的史前文化能量系统发生了互动。

　　斯科特通过“思维帽”向旋风车传递意识信号，机甲立刻开始变形。摩托的风挡和头盔收到前方，前轮也从轮轴上脱离下来，向后移到躯干的一侧。后轮连同推进器模块的绝大部分向上收缩，车体的其他部分，包括导弹发射器也分别接合到了斯科特的臀部、大腿和前臂护甲上。机甲变形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身着装甲背囊的空降兵，而那个所谓的背囊，实际上就是两个实心橡胶轮胸和喷射推进器。当斯科特利用推进器使他接近因维德侦察机甲，接着他前臂上的武器——双联装发射管里装载的小型却又致命的蝎式导弹——就派上了用场。他伸出右臂，手掌下翻升起了瞄准装置。一具侦察机就被框进瞄准镜的十字准星，接着两枚导弹就放了出来，它们发出可怕的嘶嘶声拖着尾迹迫寻自己的目标。尽管后坐力惊人，但身着捌的斯科特却毫发无损。导弹避开了兰德，击中因维德机甲四方形的机腹，碎片纷纷扬扬地撒满了那片沙地。

　　未穿护甲的旋风式摩托骑手来了一个长距离侧滑。这时，斯科特也落到地面上准备收拾剩下的追踪者。他落在它们的中间，躲过两只巨钳的猛击，然后他高高跃起，跳到攻击者的头顶。敌人猛击再一次落了空，他又第二次起跳，落上另一具机甲的头顶。他继续跳跃进攻，左前臂发射管又射出一枚蝎式导弹。就在因维德机被第二次爆炸吞没的时候，斯科特转而对付最后一具机甲。

　　这个家伙想把斯科特一脚踩死，但斯科特及时翻滚躲了过去并用同样的办法避开敌人的右钳，还跳上因维德机甲的头顶。侦查机甲迷惑不解地抬起左侧机体，可斯科特又躲了开去。他前前后后把这具因维德机甲耍弄了好一会儿，甚至诱使它继续发起进攻，这才开启红外线瞄准器，用剩下的那枚蝎式导弹结果了因维德机甲旋风车骑手仍然躲在翻倒的机甲后头，这时斯科特走了过来。“它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难对付，不是吗？”斯科特对这个红发平头老百姓说。

　　“老兄，你干仗还真有一手。”这个男人回答，他扬了扬两道浓眉。

　　斯科特掀开头盔的风挡。“多亏这辆旋风车。”他谦逊地说。

　　“是啊，真是个好东西。”兰德说。他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扶起了摩托车，并再一次为旋风车感到惊讶。“你是个独行客？”他小心翼翼地问斯科特，“就像——独来独往的士兵？”

　　“也可以这么说。”斯科特说道，“现在你听着——”

　　“其实我是第一次骑这样的车！”兰德打断了他的话。

　　“我想打听点事——”

　　“我敢打赌，只要对它做些改进就能让速度提高一倍！”兰德跪了下来，摩托车的每个部位都令他兴奋不已，“看看控制仪表的设计！我简直等不及要改装它了！”

　　“独行侠，我们到底他妈的在什么地方？”斯科特终于把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他只得走到旋风式摩托车跟前，一把抓住兰德的领口。“我在跟你说话，伙计。这些侦察机甲是从哪儿来的？因维德人的蜂巢是不是就在附近？”

　　兰德挣扎着要甩脱斯科特的掌握，斯科特也顺势把手松开。兰德是个有冲劲的孩子，斯科特有希望把他塑造成一个出色的伙伴。

　　兰德后退了两步，两手叉着腰。“我这模样像旅行社的导游吗？我可投有迫问它们老家的习惯——你自己去问问好了，它们(的残骸)就在那儿。我恨这帮家伙！”

　　“你发什么火呀！”斯科特严厉地说。他向兰德叙述了这次注定失败的行动的前前后后，以及他们想在地面建立前哨阵地的计划，不过这个计划也同样流产了。

　　“我也觉得你不像本地人。”兰德说，他略微松了口气，“亨特上将，嗯？”在斯科特口中，这个名字似乎和乔治，华盛顿一样神圣。

　　“我想，那应该是很古老的一段历史了。”

　　兰德耸耸肩，”我也从没听说过反射据点这个名词。当然啦，如果是非干不可，我也不会管那么多闲事。据我所知，因维德人的总部在北方——朝北走。”他迷惑地看着斯科特双膝跪倒，蜷起身体，接着斯科特又倒退两步和那辆二轮摩托车分离开来，机甲又重新变回了旋风式摩托。“你真的想找到那个反射据点？”

　　“我正为此而来。”斯科特开始摘头盔。就在他提起头盔的时候下颚的勾带挂住那枚心形挂坠，把它牵了出来。挂坠掉落在地上，并自动开启，再次向斯科特和这位头昏眼花的伙伴播放了那段简短的信息。

　　……

　　斯科特一语不发地弯下爆，捡起了挂坠。

　　“嘿，真是太奇妙了！”兰德说，“是你的女朋友？”

　　“呃……是我的女朋友。”斯科特结结巴巴地说。他站直了身子，紧紧把挂坠握在手里，井贴在胸甲上，然后转过身背对着兰德。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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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尔扎的那毁灭弹雨不但夷平了南美洲的沿海城市，也将内陆广阔的森林烧成了一片焦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超级大炮击落的数百艘天顶战舰正是导致该地人口再次增长的原因。的确，即便是在凯龙策划的大规模反攻行动失败后，这个区域基本上仍是天顶星人的天下（当地人都称之为T控制区），直到2013—2015年不满者起义和波洛特特防部队的麦克斯希利安·斯特林（麦克斯·斯特林）上校采取行动为止。然而，事实上和大多数人的臆想相反，在斯特林·伯纳德穿越原巴西地区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莫兰主席主持的委员会没落和因维德人入侵的两年时间内，那里却没有演变成国度荒漠的边缘地带。事实上，这第二次波洛特战争中，这个地区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要不是那段长达十五年的残酷战争，它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南方大陆”，《第三次波洛特战争史》，第22卷





　　因维德人对地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数不清的人物价可归，废弃地充斥这流浪汉、盗贼、疯子。当然也有不少孩子，有的和亲人分散，有的被赶出家门，还有的根本就是孤儿。他们的境况比其他的群体更糟糕，疾病、饥饿是匪帮时常威胁这他们。人们有时会发现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城市的废墟或是天然洞穴和森林、绿洲当中——他们四五十人一群，就像一个充满野性的家庭。上帝保佑那些不安分的人吧！……但惯例要比法令更为有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他们依附于这个集体，甚至到了沉溺的地步，所求的不过是得到某种形式上的保护，或是一个翻身的机会。

　　拉库城是南部大陆废弃地最大的人类定居点。这个地方对许多不知名的流浪汉一视同仁，而且肯总是以满腔热忱欢迎他们。尽管他才十八岁，但这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却早已精通世故。他臭名昭著，行为卑劣，好勇斗狠，可一旦情势需要，他又可以变成一个谦恭有礼的人。他的长发是腊白色的，但却在前额部位留了一小撮红发，那是他的“注册商标”。

　　肯最近刚征服的对象是一个叫做安妮的小女孩，据她自己介绍已经年满十五。不过现在肯已经开始厌烦她了，而且他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一个漂亮的黑发小孩身上，那个孩子刚刚来到拉库城。现在是和安妮吻别的时候了。

　　可麻烦的是安妮并不想离开。

　　“别这样拋下我！”安妮恳求道，假惺惺的眼泪顺着那张圆脸滚下了脸颊。

　　“嘿！”肯一边从安妮怀里抽出自己的胳膊，一边安慰道，“其实你早就知道自己迟早要离开的。”

　　这句话既对，也不对：拉库城并没有限制外来人口滞留时间的政策和规定。然而只要他愿意，善于钻营的肯总是能够轻而易举地用自己的方式绕过各种规章制度。

　　拉库城位于湖心的一对孪生小岛上，此刻，这对孪生小岛就位

　　于通往城市的堤道旁，它们背后的高塔残骸清晰可见。堤道上设了个检查站，各式各样的卡车和拖拉机来来往往，掀起一大片烟尘和嘈杂的噪音。

　　“求求你，肯！”安妮不肯放弃，这次她整个人都扑了过去，想用自己的小手紧紧扣住他的胳膊，她动真格的了。两人推推操搡了一阵子，肯终于开了口：“安妮！……住手！……别胡闹了！”安妮却说：“不行！……我不干！……绝不！”最后，肯还是靠蛮力解决了问题。他用力一抽，挣脱了自己的手臂，安妮却被他摔了个趔趄。

　　对肯来说这太容易了。安妮比肯矮了一英尺多，大嘴巴，一头胡萝卜的直发，看起来简直就是个伶俐可爱的小天使。她唯一的行头是那身橄榄色的军用跳伞服，那是她从路上捡来的。她有一只粉红色没有花边的帆布背包和一顶栗色太阳帽，上面绣着E，T，两个字母，那是一部很老的科幻电影，在二十世纪非常流行。和众多落魄者一样，谁也不知道安妮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自己的朋友、父辈，还是情人，这个问题恐怕连她自己也答不上来。

　　“我早就告诉过你别胡闹。”肯才说了一句，就一眼看见安妮跪在尘土中哭起来。那双眼睛触动了肯心中仅存的一点仁慈。“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也是迫不得已。”他把手搭在她抖个不停的肩膀上，怀着一分歉意继续说道，“我和你一样为难，安妮。希望你能够理解。”

　　安妮把脸埋进自己的掌心，肯一边说。她一边哭个不停。

　　“这儿不让外面的人进来，你还记得吧？即便是我，一旦离开了城市，就再也不能回头……”

　　突然，眼泪“刷”地止住了，安妮抬起头，带着一脸狡黠的笑容看着肯。“那你就带我远走高飞吧，肯！我们一起建立家庭，搭起属于自己的小窝！”她站起来，拉着肯的胳膊，可肯却不愿动地方。

　　“别再烦我了。”肯严厉地告诉安妮，心里却埋怨自己不争气上眼泪的当。“不管你走到哪儿，我都会躲得远远的！”

　　安妮的表情立刻从悲伤变成了愤怒。她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最最恶毒的话诅咒肯，可肯却以世故的微笑作为回应，使她发作不起来。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安妮咬牙切齿地跺着脚，“没心没肺。”

　　兰德领着斯科特来到运输飞船坠毁的地点。尽管斯科特看见还有一架幸存的阿尔法变形战斗机，但能有多少幸存者赶到这里，这位火星师的军官并没有多少信心。谢天谢地，他还有旋风车，然而因维德人的反射据点也许还在数干英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为了防止因维德人派出震爆机甲作后援，两位骑手没有在残骸旁过多地逗留。虽然这儿既没有幸存者，也没有变形战斗机，但斯科特还是找到了适用于机甲的蝎式导弹，几罐史前文化能量燃料，以及一个传感器——现在它已经镶在兰德的头盔上。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性格急躁的红头发叛逆者兰德还没有表露出做斯科特的搭档，甚至是临时搭档的任何迹象，但斯科特希望这套头盔和护甲能对兰德起到一点诱惑作用。斯科特先得承认，自己感到无助，他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风土人情一无所知。现在发生了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只有斯科特一人躲过了大气层那一劫，他需要自己所能争取到的一切帮助。

　　兰德也不知道这位天外来客是怎样一个人，毫无疑问，兰德认为他是一个好战友——在原来的那个世界，他是个出色的军官，可一到地球，他就成了离开水的鱼儿，更何况现在的地球已经是一片废墟——想当年，整个人类社会还欣欣向荣呢。不管怎么说，兰德是个独行客，他并不想改变现状。要知道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搭伙，你就会马上惹祸上身，那些计划和决定可不是一个独脚大盗能干得了的。

　　远方的道路就是兰德的目标，这个天外来客没有在飞船的残骸旁逗留过久，对此，兰德心存感激。更令他高兴的是，现在他们已经离开那里很长一段距离了。两人一同开到了小山丘，兰德向斯科特挥挥手，他一拉车头，旋风车就站立起来。兰德彻底被这具机甲迷住了，但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首当其冲就是寻找食物。斯科特从残骸里翻出来的东西实在难吃，也许对宇航员斯科特来说它还能凑合；但在地球本土的亡命徒兰德眼中，恐陷就无法下咽了。

　　兰德再次决定穿越拉库城，在那儿也许还比这里容易找到吃的，但是否可口就不好说了。兰德认为以前把宇航食品称作垃圾并不公正，也许最后他还得忍受这些垃圾。兰德从未到过拉库城，但他曾经从其他独行客口中听到过一些小道消息，这足以使他对先前做出的决定再考虑一番。

　　尽管如此，斯科特还是向着岛城的方向进发。他驾驶着旋风车穿越绵延的山路——这条路连接着草原上的废墟和中央高地上的几个湖泊。这条必经之路既拥挤又危险，时不时就会出现车辙压出的深沟和陡峭的险坡。前面的路还很长，兰德独自在前方行驶，而斯科特显然就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这时，兰德听见第二辆旋风式摩托的轰鸣，他从右侧回过头，却惊讶地发现那个天外来客正沿着道路一侧高耸的堤坝疾驰。斯科特朝他点了点头，然后驾驶摩托来了个漂亮的起跳，落在兰德身边。

　　“出什么事了？”兰德掀起他的护目镜喊道，“你不知道该去哪儿，还是怎么着？”他看见头盔底下的斯科特面露微笑。

　　“我想到你说起过的那座城市看看。”斯科特保持着车速回答，“也许我们能得到些有用的消息。”

　　“我们’是什么意思，太空人？”兰德吼道，“我一向独来独往。”

　　斯科特又笑了。“来吧，我教你把它变形为铠甲模式。难道你被因维德人吓破了胆，嗯？”

　　“嘿，伙计，勇往直前去打属于你一个人的仗吧。这辆旋风车倒是非常不错。”兰德打断了他的话，“后会有期。”他又添上一句，然后加大油门把斯科特甩在了后头。

　　斯科特暂时又成了孤家寡人。

　　“快点决定——你进不进城？”

　　斯科特淡淡地打了个手势。“我不过是去我要去的地方，就是这样。”

　　“好了，那就别再跟着我！”兰德吼道，他顺手合上了护目镜，抬起前轮继续向前行进。

　　斯科特也跟了上去，两个人斗了几分钟车技，双方不分胜负。这会儿。他们上了一条孤零零的下坡路。和一个身披重甲的斗法并不怎么好玩，但兰德还是告诉自己不要为此担心。不过，兰德终究还是被这个天外来客缠上了。他们开到一处开口的弯道，山林侧翼的到了嘎然而止。前方是一列正在通行的卡车队，可等他们看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领头的司机——他开着一辆敞篷的八轮大货车——拼命按着喇叭，一脚把刹车踩到了底，货车歪歪斜斜地开始侧滑。与此同时，两辆旋风车也猛地一刹，向羊肠小道滑去。兰德看见前方有一堵土墙，他破墙而入，狂乱地开着摩托跃上了高地。而斯科特却没有改变方向，眼看就要靠近斜坡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的旋风车飞了起来，掠过了卡车前一米多的栅栏。

　　卡车司机是个戴着长沿帽，留着长头发的乡下人，他冲着天空挥舞拳头：“你们这帮流氓家伙——你们迟早会被摔死的！”

　　“很抱歉。”斯科特立刻回头对他说“嘿，我们想问问——”

　　“等等！”司机打断了斯科特，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他，“你是个当兵的！你来这干嘛？”

　　斯科特的回答恰如其分地满足了司机的好奇心：“我正在寻找跳伞逃生的同伴。你见过他们吗？”斯科特看见那个人吃了一惊，然后躲开他直视的目光。

　　“没有，没看到……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一点忠告。”卡车司机重新挂档，答道：“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后悔来到这里！”

　　斯科特把旋风式摩托车停在路边，他大声呼喊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卡车却呼啸而过。车队的其他司机经过斯科特的时候，只是小心翼翼地待在自己的车厢里向他致意，但他们都没有说话。但最后一辆车开过去的时候，终于有个小男孩朝他喊道：“嘿，先生，别告诉任何人力度真是身份，否则你会招来大麻烦的！”

　　斯科特还想多打听点什么，可车里有个年纪大些，戴着头巾的人却捂住小男孩的嘴，恐吓地说：“别跟那个人说话。”

　　目送着车队消失在弯道之后，兰德看了看迷惑不解的斯科特“你来还是不来？”天外来客突然问道，兰德想了一会儿，这时斯科特已经重新上路了。兰德的本能告诉他该跟着车队走，可最后兰德还是沿着斜坡追赶斯科特去了。兰德想，他毕竟是个异乡人，得有人帮着他才不会吃亏。

　　在路边的树丛里，因维德侦察机甲的红色光学扫描仪正随着骑士的疾驰轻轻转动……

　　“肯，求你带上我吧！”安妮喊道，“你绝不后悔的，我发誓！我爱你！你发过誓永远不会离开我！”

　　这会儿，肯架起安妮的胳膊把她往大路上拖。现在，他俩离开检查站已经超过半英里，可安妮却还在演戏。最后肯一松手，安妮就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难道你要我背井离乡？”

　　安妮抬起头看着肯说，“是的”

　　肯弯下腰等着她的小眼，“听着，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不过你会找到善待你的人的。”

　　“别为我担心！”安妮站起来冲着肯的脸大声吼道，“我会找到该去的地方，喜欢我的男人一抓一大把。”突然，她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求求你，肯！”

　　肯一甩手，推得安妮双膝着地。受够了，他回过头走向检查站。刚走了十来步，他就听见车辆驶来的声音。肯立刻转过头，只见斯科特和兰德刚开出一条两侧都种着树木的弯道。他们的摩托车停在安妮的跟前，小女孩正坐在地上哭个不停。肯朝两辆旋风车瞥了一眼，脑子里立刻就有了主意。肯朝他俩走去，眼睛里闪着亮光。

　　兰德和安妮的距离更近些。他问道：“孩子，你怎么了，受伤没有？”

　　安妮惊讶地抬起头，用不太肯定的语气告诉兰德，自己不是个孩子。“要不我们打个赌吧！”她说。

　　肯慢悠悠地走上前来，羡慕地指了指斯科特的摩托车。“真是辆好车，游侠。”肯笑了笑，“它用什么燃料？”

　　“我是火星师的伯纳德指挥官。”斯科特掀开头盔的风挡告诉他，“我在寻找部队的幸存者。”

　　肯朝兰德扫了一眼，然后退了一步。“你没开玩笑吧——我是说，关于那些当兵的？”

　　“你见过他们吗？”

　　“跟我来吧。”片刻之后，肯说道，他正朝着堤道走去。

　　斯科特的心中立刻充满了希望。“他们在这儿吗？”

　　“你也一块来吧，安妮。”肯头也不回地说。

　　安妮的眼睛睁得老大。“我收回刚才说的话。”她赶忙追了上去。亲热地搂着肯的手臂。

　　兰德和斯科特交换了一个眼神，重新启动了旋风车。“能有多大把握？”兰德问道，“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跟我来。”肯告诉兰德。

　　安妮兴高采烈地大声宜布，“你真让我感到激动，肯。”她甚至踮起脚尖吻了他的嘴。

　　肯朝他俩挥挥手示意他俩开过检查站，他陪着他俩走过堤道。来到了主岛。兰德不得不承认，这座城市的选址十分独特。不过这里也到处都是战争遗留下的痕迹——焦痕累累、锈迹斑斑的天顶星战斗巡洋舰，被击落的冒险者式和隼式飞船，当然也有铁甲金刚。兰德注意到附近还有第二座岛，两座岛之间只有一条道路相连。那座小岛上布满了高楼的残骸、碎石和损毁的公路。走到城市跟前才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繁荣，实际上它只披着一层昔！El的外壳。不过到目前为止，这里还没有被其他人人侵、争抢的迹象，或诸如此类的不祥之兆。兰德不禁感到惊讶，那些宣扬此地如何如何繁荣的传闻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他们是用洛波特技术武装起来的战士！”肯向郁郁寡欢的人群喊道，他们不是拥簇在废弃大楼和岩洞里，就是待在钢渣和断裂的混凝土构成的高崖里。“这支队伍回到地球，为的是帮助我们消灭因维德人，他们就是其中的成员。”所有的人都不为所动，除了风的轻号和旋风式摩托引擎发出规律的悸动外，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此行是为了寻找突击队中失散的成员。我会把他们带到另一个岛上去。”

　　肯朝着斯科特和兰德挤出一个病态的笑容。“你们也都看到了，这里的居民都没怎么见过陌生人。”他的话音里带着几分歉意，“起先，他们会有些疑虑，不过别担心，他们很快就会和你们熟络起来。”

　　斯科特、兰德和安妮跟着肯走上连接两座小岛的堤道。

　　“就在那儿。”肯指了指，“如果你的同志流落到此地他们肯定都会转移到那个岛上去。”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肯。”斯科特说。

　　肯终于从安妮的紧握中把两只手挣脱出来。“你们自己过堤道吧，我先和长老们商量一下留你们住下的事情。”

　　他刚要离开，安妮就大声地喊他。

　　“什么事？”肯不耐烦地问，甚至连头也没回。

　　“再见，甜心。”

　　兰德想了想，说道：“别忘了带吃的回来！”

　　安妮装腔作势地比划了一番，哈哈大笑起来。“现在，如果你们两位先生愿意跟着我……”

　　兰德呵呵一笑，拍了拍旋风车的后座。“上来吧！”他对安妮说“这一定非常有趣。”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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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区域都分布着一个或两个大型人类聚居点(除了两极和亚洲、非洲的某些广阔的杳无人迹的区域)。因维德女王瑞吉斯坐镇反射据点(它位于昔日的美利坚合众国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边界上)统治着她的帝国。她惯于在侦察小队后方不远处安排一支强有力的打击力量(也就是震爆机甲小队)。这种手段在占领区十分有效，因此，巴西的情况和北方的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不同。和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兰西维希政权一样，每个城镇都有顺民和抵抗组织，不过前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后者。可怕的变节和屠杀也并不鲜见，而且它们往往披着求生的名义付诸实施。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德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正如兰德后来写到的那样：

　　“肯叫安妮带我们穿过堤道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那种感觉就像寒风扑面一样难受。不过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它一定和天真的斯科特身上的那股子狂热有关系。一想到要和老朋友会面，他的速度就快得像闪电一样。他的旋风车尾巴一甩，就把我和那个女孩子留在了原地。我叫那女孩上车，然后就跟上了斯科特不负责任的行驶路线。当我加大油门前轮寓地耍弄车技的时候，那个叫安妮的女孩子就拼命地笑啊、叫啊地乐个不停。

　　“那座桥十分简陋，桥面有十五英尺宽，跨度大约有四分之一英里，塑料的桥面就像拉库城的街道一样千疮百孔。堤遭几乎正对小岛上的一座高楼。那座楼的样子没什么特别，顶部早就被炮火削去，它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就像是未来的荒凉景象，又像一颗毫无光泽的翡翠。在它的上方，是一条葱绿的山脊和秋曰晴朗和煦的天空。

　　“当我登上小岛的时候，斯科特已经把我甩下了一到两个街区，他还提到这个地方几乎一片贫瘠……这片地方像是经历过几场激烈的战斗一样，常规武器或是机器人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斯科特放慢了速度行进，他打开机甲的外部扬声器向四周喊话宣布我们的到来

　　“我是装甲战术攻击部队第二十一中队的伯纳德指挥官。”他大声宣布，‘我在寻找火星师的幸存者。如果有人听见请回答……这里没有人吗？我想和你们谈谈！”

　　“安妮和我举目四望，但一个人影都没有。我本以为会在道路另一侧看到那些双目深陷的市民，可突然之间，那些阴暗悬崖下的定居者也全都没了踪影。斯科特在一堆废弃的机甲前停了下来，那是由变形战斗机、战斗囊、气垫坦克、铁甲金刚、金属手臂和下肢、加农炮炮管等物体混杂而成的死亡雕塑，一座另类的战争纪念碑我从后面跟上来，放下旋风车的脚架。我们的位置比堤道略高一些斯科特走到我的左侧，以一种近乎恐惧的眼神凝视着那堆废铁。

　　“我们看见了旋风式摩托。”

　　“还有尸体。”

　　“在荒地行驶了那么多天，死亡对我们来说早巳不再陌生。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见过人类的遗骸，然而它们就位于垃圾堆的顶部，战斗显然就发生在不久以前。

　　“这根本不是个垃圾堆，”斯科特喊道，‘该死的，那是坟场！’

　　“安妮被吓了一跳。赶忙紧紧抱住了我的后背。‘你说什么？”她惊叫道，话音里明明白白地透着恐慌。

　　“斯科特上上下下朝我们看了一眼，整张脸都扭曲了。‘我是说托了你男朋友的福，情况很不妙！”

　　“突然，我们听见一声低沉的、隆隆的巨响，其间还夹杂着机械结构分离的声音。我赶忙回过头朝堤道一望，只见堤道震动了一下，然后被缓缓地抽回主岛。不过对我来说，迷惑的成分要大干惊恐。我已经看见过斯科特让他的机器跳过了离岛两倍的距离。要是能够活着离开这里，我一定要弄明白旋风车变形的秘密。除此以外，我想不通肯为什么要用这样卑劣的手段除掉拉库城的闯入者。

　　“我想在这一点上斯科特一定远远走在我的前面，因为当两具因维德机甲突然出现在湖面上的时候，他一点儿都不显得吃惊。安妮拍打着我的脊背，喊道“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而斯科特却静静地坐坐在旋风车上分析当前的局面，仿佛他已经抢到了全部先机。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他脸上的表情——我有足够的理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复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里就是风暴的中心。

　　“又有两具因维德机甲从街遭另一头往我们这儿来了，它们凭空出现在我们上方，两只巨钳像战刀一样闪着亮光，大地也随着它们沉重的脚步不住地颤动。这伙敌人可不是侦察机甲，它们更大、更凶猛，肩部隆起的火炮使这种大眼睛的家伙看起来更像某种两栖动物。湖里的大家伙重新沉了下去，不过它们很快又出现在我们后方，它们从塑胶街道向上飞起，切断了我们的退路。突然，第五具机甲从地底钻了出来，加入了战团。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们被彻底包围了。这时斯科特说：“快跑！”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我以左脚为支点把摩托调了个头向前疾驰，斯科特就在我身后不到两个车位的距离。他的旋风车从街道跃起，恰巧躲过一只巨钳的凌空扑刺。事后安妮向我遭歉，她当时紧张得不得了，以至于用指甲掐伤了我的胳膊，不过那会儿我根本没觉出疼来。

　　“当时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到更狭窄的街道上去，可因维德震爆机甲却死缠着我们不放。领头的那具机甲从天而降，用肩部的炮火在两侧的建筑当中开出一条比楼房还要宽、还要高的通道来。

　　“它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安妮冲着我的左耳大声喊道。

　　“是你的男朋友肯告的密！”我告诉她，“他把我们送进了敌人的虎口。可安妮不愿意相信。谁都可以，怎么可能是肯？

　　“他绝不会干那种事的——绝不！”

　　“不过这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因维德震爆机甲像磁铁一样紧紧吸附上了我们，不停地倾泻等离子炮火。我很清楚这种致命的等高于湮灭光弹会对人体产生多大的伤害，因此我更要小心翼翼地对旋风车做出的每一个动作负责。我的谨慎得到了回报，我们毫发无损地躲过了第一轮追杀。当我们带着它们兜过一个街区进入窄巷，又拐了六七个右弯之后，斯科特叫我带着孩子先撤，由他通过机甲变形把敌人引开。除了高尚的品格，斯科特几乎一无是处。不过我还是无法抵御诱惑想要再看一眼机甲变形的全过程，结果却引来了敌人的炮火。

　　“你还在瞎看什么？”斯科特通过外部扬声器严厉地呵斥我，“快走！”

　　“安妮也在我身后拍了几下以示催促。于是。斯科特和我在一个丁字路口分道扬镳，接下来我就听到了猛烈的交火和清脆的爆炸声。不过囚维德人很快就咬住了斯科特的尾巴，因此安妮和我才暂时摆脱了敌人。

　　“我把摩托车开到路边叫安妮下车。我不能让斯科特孤身涉险，下管有没有护甲，我都要让旋风车变形。麻烦的是，这个该死的家伙根本不听使喚。我拨了拨上面的开关，却没有反应，我又扳了扳左右两側的开关，这个天杀的家伙还是顽固地纹丝不动。可爱的小安妮两手背在脑后站在我身边，用些我听不懂的话来奚落我，同时也在催促我把这个笨家伙弄起来。当然，我明白自己对机械一窍不通——一个在废弃地逡巡的独行客怎么会懂得机甲这类玩意？我只能这里拍拍那里碰碰，突然我发现旋风车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发生了变形，两只车轮收到了后方，车头则触到了地面，我自己的背部却一下子靠在座椅上，

　　“安妮还算客气，她转过身，没有当着我的面笑出来。我干了件蠢事——我飞起一脚想把那车轮踞到湖里去，结果却弄伤了自己的脚，那种疼痛的感觉足以和自尊心受到的伤害相媲美。

　　“不过这时安妮指着什么东西叫了起来。全身披挂的斯科特正占据着几个街区外的一座建筑的顶部。剛才他还像屋顶上的机器人雕塑一样站在那里，可现在又在开始躲避等离子湮灭光弹了。我看见他跳进致命的弹兩，接着来了几个伯纳德式弹珧”消失在视线之外，那座建筑在爆炸声中变成了一座烟囱，烈焰吞噬着屋顶，黑色的灰烬和炉渣彼抛向天空。

　　“这时，我终于摆脱了挫折感，把机甲重新变回了旋风式摩托车，安妮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无法成功变形。我向她解释自己没有护甲和思维帽，可刚一转眼，我却发现她正朝着堤道跑去。

　　“我去找肯，我要他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把我们出卖给因维德人！”我跟在安妮后面要拦住她，她却高声喊遭，‘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找去，不过我非去不可！’

　　“我得承认我的想法局限在几条雷同的思路上，不过安妮这一跑却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因为我并不喜欢那种发现她粉色的背包在血腥的巨钳上晃荡的想法，于是我给旋风式摩托挂上挡位追了过去。我伸手去抓，可她总是把我的手打回去，叫我从她面前消失。我气坏了，决定一把将她掳走彻底终结这件蠢事。不过我既没有测算好路径，也低估了她的体重。我的胳膊还没来得及揽住她的腰，就被她的体重从摩托车上拖了下来。更糟糕的是，我俩沿着一个敞开的载货电梯入口滚了进去。我俩也许滚了八英尺或者更远的距离——彼此都紧紧地抱住了对方。

　　“我一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也许我俩都没有动弹。不过还是安妮先回过神来，她断定我是要欺负她，于是朝我拳打脚踢。我意识到她喊的是：‘离我远点，你这个怪物！肮脏的强盗色情狂！你们男人全都一个样！’她一把推开我，很快就爬了出去，那股巧劲和速度着实令我吃惊。等我探出脑袋的时候，她已经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不过我却听见她从附近的一个堆满机甲残骸的垃圾堆里翻找杂物的声音，嘴里还不住咒骂着天底下的男人，尤其是我。当我看见她抓起一枝老式的自动步枪钻出来的时候，我为自己该不该现身犹豫了好几秒钟。幸运的是，她感兴趣的只是把弹夹里的东西全部倾泻到街道对面的建筑上去。接着她把打空的武器扔到一边，再次钻进了垃圾堆。这个时候，我很想知道斯科特那边怎么样了，此外安妮的枪声会不会引来因维德人也令我十分担心。我抬起头再次向她望去，只见她正费劲地把一具反坦克导弹往肩膀上扛。

　　“看清楚它指的方向！”我提醒安妮，“它可能——”

　　“我看清楚了。”

　　“小型导弹差点蹭到我的头发，然后它改变了飞行轨迹，朝着大楼的一侧飞去。”

　　“如果再射得偏右一些，安妮就可以打中走近大楼墙角的因维德人。”

　　“我快步跑向翻倒在地的旋风车，跨上摩托飞也似地冲了过去，想把正在操控武器的安妮载走。她又装填了一枚导弹，朝不断靠近的震爆机甲射击。我用旋风式摩托的前置发射管发射了几枚蝎式导弹进行火力支援，但我们都没打中那个家伙身上的薄弱环。因维德震爆机甲仍然凶神恶煞地向前逼近。还不等这个庞然大物挥下它的右爪，安妮就尖叫着落荒而逃——刀刃般锐利的巨钳从她的背后令掠而过，把那身跳伞服从颈部到腰部划成两片，万幸的是没有伤到皮肉。不过这雷霆一击把安妮吓呆了，我看见她把手伸到背后想抓住撕破的衣服，接着就双膝一软瘫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我的麻烦也不小。因维德人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我的身上，并且发射了几束等离子湮灭光弹，射束打中了旋风车，我被爆炸抛到了十五英尺开外的地方。我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从安妮惊恐的表情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当时的处境了。

　　“救……救命！”她尖叫着，“谁来救救我！”

　　“然而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样新的东西：湖面上出现了一道闪光，那是阳光照射在金属上的反光。我朝着街道地面耷拉着脑袋想要放弃，就在我觉得极度心灰意冷的时候，脑子里却在想着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维德人的大脚掌或是巨型铁钳落到身上到底是怎样的滋味——我知道有人听见了安妮的呼喊。

　　“一个穿着红色旋风车战斗铠甲的身影蹿过湖面落在街道的尽头，跳跃着实施救援行动。他躲过了因维德震爆机甲发射的三次炮击。我看见那名战士用护甲右臂的速射机炮还击，接着我就听见因维德机甲被直接命中炸裂开来的声音。

　　“我打了个滚，恰好看见斯科特出现在街道的另一头，三个因维德人紧紧咬着他不放，这时，那名战士也在我身后定下了身形，而安妮在一旁大呼小叫。斯科特消灭了敌群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却越来越近。我直起身子用手护住眼睛，尽量跟上战斗的节奏。这会儿斯科特已经跳上了半空，他又轰掉了一具因维德机甲，然后猛地扑下来从后方结果了最后一具机甲。我看着他瞄准震爆机甲猛烈开火。炮火撕裂了因维穗机甲头部的半球形突起，火焰和浓烟从破洞中冒了出来。

　　“受到导弹后坐力的反冲，斯科特一屁股跌坐在我们——安妮、我和那个神秘的红色旋风武士——前方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最后那具因维德机甲余势未衰，它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两步，终于面朝黄土扑倒在街道上，令人作呕的绿色液体从伤口喷涌而出，一只伸直的巨钳还差点把可怜的安妮砸咸肉泥。斯科特之前曾告诉过我，那种液体是从‘生命之花’中萃取的营养液，但我却从未见识过它的维生效用！斯科特掀开风挡转身向那个帮助我们的红色骑士道谢。斯科特显然见到了某些我弄不明白的东西，因为他的话只说了一半就卡住了，仿佛在质疑他所看到的东西。

　　红色骑士一言不发，几个起落就离开了这里。

　　这时。安妮还在哭喊着向我们呼救，斯科特走了过去，他抬起因维德人的巨钳，好让这个面色苍白、两腿筛糠的孩子从底下爬出来。她跪在尘土里，眼泪像瀑布一样滚落下来。撕破的跳伞服挂在肩膀上，一副可怜兮兮的惨相。

　　“对不起。”她哀号着，“都是我的错。”

　　斯科特一句话都没说，径直走向倒地的因维穗机甲跟前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我想。他以前肯定见过它们流血的情形。

　　“我坐在翻倒的旋风式摩托的引擎，觉得自己像老了十岁，我不知道自己再这么单枪匹马地干下去会遇上怎样的结局。

　　“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我告诉斯科特，“但这还不够。”

　　“安妮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兰德？’”

　　斯科特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该去另一个小岛找肯算账了……

　　“我们找到了安妮的背包，我想办法把那身跳伞服重新缝合好了，堤道又伸了过来，把两座小岛连接在一起，斯科特认为，肯和其他人听到爆炸声后还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看见我们骑着摩托进岛的时候，肯说，“很高兴看见你们打败了它们。”然而安妮却不买他的账，还没等我把旋风车停稳，她就从后座跳下来，狠狠扇了肯几个耳光，打得他晕头转向。他用嘲讽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最终还是忍住了这口气，要不然他肯定会被我们修理一顿。

　　“肯乞求安妮原谅他，接着又相当坦率地说了一番话——我非常惊讶，因为这番话竟然说得那么真挚。“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拯救大家，”肯解释说，“如果我们和因维德人作对，拉库城所有的居民都会因此而遭殃。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也是过一天算一天。”

　　“斯科特的眼中燃烧着怒火，他下了车，摘下头盔走到肯跟前。“所以你们就明哲保身，把具有威胁的人交给因维穗人？”他怒吼道，“要不是那群拉库城居民的出现，我真不知道局势会演变成什么样。”

　　“‘你说对了，当兵的！’他们当中一个领头的告诉斯科特。

　　“他们只有十几个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他们没有武器，可那种挑衅的态度使我们火冒三丈。除了他们，其他居民也都站在各自的住所里居高临下地瞪着我们。

　　“你们必须离开这里！’那个人接着说，‘我很抱歉。但这座城市不需要军人。所以。你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我不得不为那个人说两句。他的块头并不特别高大结实，他戴的眼镜和身上的工装也为他增添了一些父辈的气质。不过，此刻他正和一个全身披挂的天外来客作对。我想斯科特会把他撕成两半，可是恰恰相反，他笑了。

　　“哦，这话由我们来说才更合适吧？”斯科特问道。

　　“一点都不滑稽，年轻人。这就是现实。”那个人生气地回答，“我一点都没有开玩笑。这里没有一个人欢迎洛波特远征军的到来，要是没有你们这些当兵的，这个星球就不会生灵涂炭！现在，快滚吧！去救那些需要你们的人吧！”

　　“这句话把我的心刺了一下，他的话太过分了。”斯科特走到那个人的面前大声驳斥：“为什么你们……难道你们不知道，不进行抵抗你们就没有希望了吗？’

　　“我们知道”站在斯科特身后的肯插了进来，“不过我们还是要你们离开这里。”

　　“不可救药。”斯科特怒吼遭，“你们就这么温顺驯良地任由因维德人统治，甚至让他们控制整个星球——”

　　“和因维德人斗只会让局势更加恶化！”领头的那人打断了他，“我们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不管是腐败的委员会还是因维德人，谁当权又有什么区别呢？自由本身就是一句空谈！”

　　“那个人一定是从自己的话中受到了启发，因为那领头人的语气突然变得温和、理性起来，“你瞧，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走了。所以能不能请你们也离开这里？”

　　“这样的话我经常听人说起，因此我几乎从没把它放在心上，可那领头人不该把冷冰冰的现实抛在一个穿越银河系从半路折回为人类而战的人的脸上。还不等我开口，斯科特就一把揪住那个人的前襟，想要把他的脑袋劈咸两半。”

　　“我叫斯科特放开他。毕竟从他们自身考虑，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尽管失去了三十年前人们如此看重的所谓“自由”，但他们毕竟过着平和的生活。此外，无论斯科特和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的观念都不会改变。

　　“你看看周围的人。’我对斯科特说。

　　“斯科特照我说的做了，看来他终于领会了残酷的现实。他把那个人推开，然后朝马路上啐了一口。“我真不敢相信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他斥责周围的人群，“你们这些人让我感到恶心！你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和因维德人作战？不，还有很多人。他们为了自由时刻准备牺牲自己。你们明白吗？”

　　“那群人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斯科特。他戴上头盔，跨上了旋风式摩托，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我们。

　　“我觉得自己也该对这种出卖外人的行为说上几句，为了斯科特。但除了安妮，这些话无异于对牛弹琴。

　　“我也要离开这里。”安妮向众人宣布，“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落寞的地方了。”说着，她爬上摩托车的后座对我说，“我们走吧。”

　　“安妮整个人紧紧地抱住了我，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眼泪浸透了我的衬衫。当我问她是否还好的时候，她说她能够挺过来。我敢肯定，她经历过比这更为不幸的时刻。

　　当我们追上斯科特的时候，我问他有什么计划。

　　“我得想办法找到反射据点。”斯科特大声喊遭，甚至懒得看我一眼。

　　“这件事情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斯科特就提过一两次。但他从未向我解释过其中的缘由。‘你反反复复地提起那个地方，好像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似的。”

　　“是的。”斯科特严厉地回了一句，然后加速前行。

　　“我很反感斯科特说话的态度，也许我当时也想找个理由吵上一架，好分遭扬镶继续过独往独来的日子。我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儿吗？你不懂得该怎样和别人沟通！现在你对老家(地球)有几分体会，难道你以为和女朋友回到太空就能够好受一些？’

　　“斯科特没有说话，我知道他的心被触动了。”

　　“别说了！”斯科特又加快了车速，“玛琳已经死了。”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一阵发冷，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他从没有告诉过你”安妮问道，她和我一直望着斯科特消失在前方。

　　“他从来就没提过。”我咕哝了一句。斯科特的许多怪异言行，以及为何沉迷于这场属于他一个人的战争，终于有了解释……

　　“我知道他的感受。”安妮说，“作为一个众多男人梦寐以求却始终运气不佳至今未曾爱过一回的女人，我对这类事情是非常敏感的。”

　　“我不知道安妮是想逗我笑还是怎样，但她的话的确成功地点亮了我的心扉。她又拍了拍我的后背：“嘿，快走吧，再不出发我们真的追不上斯科特了！”

　　“我问安妮是不是真的愿意离开肯，她朝我做了个鬼脸。

　　“啊——哦。我有一种感觉，看来我的第二个爱人将会伴随我的一生。现在，我们出发吧，兰德！”

　　“她的小拳头又在我背上捶了捶，于是我们出发了。”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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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这个世纪初期的传说所言，妈妈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她是蓝色天使组织最受人尊敬的成员，甚至在她和罗米闹翻离开洞穴城之后，她的名字还常被那些扶危济困的骑手提起，并且涂写在很多堵墙上。

　　                          ——玛丽亚·巴特里·兰德，《生命之花：超越史前文化能量之旅》





　　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镇子——严格地说，它只是一条起到区分作用的主干道，衰败、肮脏——它不太像是个酒吧，不过它起码还对外提供冰镇啤酒(尽管它在本地酿造，而且还带着一股苦味)、为人遮阳，此外还有一个歌手和比较像样的流动乐队。

　　当战争得以停息，

　　当争斗彻底终结，

　　你是否会——

　　寻求问惠的答案？

　　露可，巴特里举起杯子向歌手致意。舒缓而又忧郁蓝调歌曲使她沉醉其中。她思前想后却还是一筹莫展，此刻的她正需要这样的旋律。

　　透过杯沿，露可扫视了一下这个地方的环境：灯光十分昏暗通风也不太好。可在这片废弃地的交界地带，这间酒吧已经算是整洁得令人诧异了。房间的布局很普通，里面的客人多数是混迹江湖的独行客，这些人待在屋子的各个角落，他们小口啜饮着啤酒，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些什么，另外还有三四个人挤在酒吧舞台前的空地上台阶上坐着几个小阿飞，他们把靴子搁在桌面上。露可断定他们是当地人，因为他们四下打量准备动手，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人人心里都该有杆秤，每个人都得学会保护自己。露可不动声色地把杯子还给了酒保

　　露可今年十八岁，是个身材纤细、体态匀称的姑娘。她长着一草莓色的红头发，那张俏脸更是令男人痴迷。红白相间的短袖紧衣，蓝色的多功能腰带和靴子——这套战斗服不但贴身合体，而颜色也跟她的机甲合拍。那是一辆红色的旋风式摩托，在她遭遇“蛇帮”袭击离开蓝色天使的时候，她从军械库把它带了出来……

　　当明日的感觉水不再来，

　　当漫漫长夜永无终点，

　　你如何能够

　　装作毫不孤单？

　　你已独自离去(孤独的士兵)

　　你已独自离去(孤独的士兵)

　　露可往椅背上一靠，仔细打量起乐队的主唱。那主唱称自己为黄衣舞者，是废弃地小有名气的摇滚歌手。那首歌毫无征兆地跳到目瞰吉他和键盘开始嘶吼，黄衣舞者也从高处走到下层舞台的画降适时打起节拍，跟上了乐队跳跃的旋律。她个子很高，肩膀也很宽，不过，露可想。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她都很有吸引力。她的头发长而蓬松，一根绿色的v形皮质饰带把染成淡紫色的长发束在前额。黄衣舞者的戏服一点儿也不精致——轻便的舞鞋，紧身便裤；没有吊带的紫色上装——但它们却和她高挑的身材搭配得天衣无缝

　　黄衣舞者回到麦克风前接受观众的掌声。她始终面带谦逊的微笑，直到一个阿飞要开始搅局为止。

　　“嘿，娃娃脸！”那阿飞喊道，一边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走向舞台，“我和我的朋友一点儿也不喜欢你的歌——蹩脚透了，难道你听不出来？”

　　露可早就预料到要出事。那个头戴墨镜、下巴前突的家伙显然是个帮派头目，他敞着短袖衬衫，紧身牛仔裤的裤脚塞在高筒山羊皮靴子里。

　　“垃圾，它根本不配称作音乐。”阿飞开始羞辱那位歌手。

　　露可很想看看黄衣舞者将怎样处理这个局面。流动乐队和屋子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都是本地人。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黄衣服舞者说句公道话，奇怪的是她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害怕的神情。

　　“既然如此，你为何不给大伙做个示范，让他们听听你所谓的音乐？”黄衣舞者反唇相讥。

　　酒吧里有些人意识到，黄衣舞者风趣的反击也给她自己带来了危险，阿飞可不想被人当傻子耍，他要千净利落地教训教训这个黄衣舞者。他往前走去，同时还抡起胳膊。

　　“我会让他们知道的。”阿飞边走边说。

　　黄衣舞者动作更快，她压根儿就投挪地方，只是往左侧一个空挡，阿飞的拳头扑了个空，而且还被麦克风脚架给缠住了，由于他用力过猛，摔了个狗啃泥。人群开始起哄，黄衣舞者笑了。就在这个时候，袭击者重新爬了起来，他转过身，伸出一条胳膊从后边勒住了她的脖子。

　　黄衣舞者的脑袋被卡住了，她没有用指甲抓他，不过她仍然抽出手臂反击。那个家伙的太阳穴和颧骨结结实实地挨了她全力一击，墨镜被打歪了。鲜血从脸上往下淌。

　　“现在我们扯平了。”黄衣舞者对尚未转过身的流氓头子说，然而那一帮子流氓全都离开座位拥了上来，杀气腾腾地向她走来。“何不停手呢，伙计们？”她对那帮人说，“职业摔跤比赛要到星期六晚上才开始，我们不该坏了规矩，你们说对吗？”

　　露可终于憋不住笑出声来。不知这个身手不凡的女于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是不明所以惹祸上身？露可有理由相信应该是前者。黄衣舞者就像上紧了的发条，她的腿微微弯曲，拳头也攥得紧紧的。她始终对那个受了伤的家伙保持着高度警惕，只要他敢轻举妄动。黄衣舞者准会马上扑过去。

　　“你这个小巫婆！”那个人怒吼道，“我要杀了你！”

　　阿飞又抡着胳膊向前靠近，这是他的招牌动作，甚至和上次一模一样。不过，黄衣舞者仍然毫发无损，那个家伙却因用力过猛摔下了舞台，和他手下撞了个满怀。

　　“真是一节令人心情愉快的舞蹈课。”黄衣舞者开起了玩笑，并向后退了一些，“如果你怎么也学不会，那就不必勉强了。要知道这个地方请我来唱歌是付了钱的。”她的眼睛朝四处瞄了瞄。寻找一条万不得已时可以用来逃生的出路，“当然，我们可以在表演结束的时候继续教你们跳舞一不过你们的狐步舞可得用心跳，你知道——如果你们都是聪明的小伙子，那我还可以教你们跳伦巴舞。”

　　一伙流氓继续向黄衣舞者逼近，露可开始对她刚才为黄衣舞看所作的评估进行修正。现在不论发生什么，露可认为自己都得插习手。就在这个时候，俱乐部的老板在舞台上出现，开始调解事端。露可再一次忍不住笑了起来，甚至把烈酒呛到了鼻子里。这个年近七旬的家伙穿着一身花里胡哨的行头，更可笑的是。他居然张口闭口称呼那帮和黄衣舞者作对的家伙为“先生们！”

　　“如果你们不收敛一点！”老板接着说道，雪白的胡子不住地抖动，”我就请你们全都出去！”

　　就凭你那点斤两？露可不自觉地笑了笑。

　　就在老头要呵斥他们的时候，一个恶棍拔出了飞刀。他是个相貌凶恶的小个子，身上穿一件健美衬衣。他反手一甩，刀子贴着店老板的脑袋飞过去，扎进了舞台后面的夹板墙。

　　“说话小心点。糟老头子！”年轻人警告他。

　　露可感到有些厌烦了，她叹口气，咽下杯子里的最后几滴酒，从桌前站了起来，

　　“你们这帮小于还真有种啊。”露可对聚在一起的流氓说道。他们缓缓转过身面对着露可，脸上写满了疑惑的神情，这些她早就预料到了。“你们以为可以制服得了她？”

　　话音刚落，屋子里的其他角落就响起了嘘声和各种表示不满的喧哗。露可向观众笑了笑，然后朝帮派的头头眨眨眼。她经历过太多类似时局面，这个头目是怎么一个角色，她了解得就像她自己一样清楚。她确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制服他，这样她就不用再和其他人纠缠。她所需要做的就是挑起头头的傲气，现在她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

　　“金发小妞，你还是听我的话乖乖躲一边去，要不然你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那头头恐吓道。

　　露可无动于衷地把目光移到一旁，“如果能找两个人把她按住，再让其他人都去帮忙……这样你们还有几分打赢的希望。”

　　嘘声越来越响，越来越难听了。甚至连帮派头头的脸上都挤出一个赞赏的笑容。他看了看手下，然后瞥了露可一眼。“一个小丑罢了。”他哼了一声，“遗憾的是，我没什么幽默感，因为我要让你为曾经出现在这儿感到后悔。”

　　阴险的矮个子飞刀手又拔出了一柄暗器，却被头头制止了。“她是我的。”他告诉自己的手下，然后就冲了过来。

　　露可有充足的时间做御敌准备，并且她还占据了有利位置，而且她早就算准了他的力量和弱点。那头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两手前伸高举到肩部，用尽全力向她冲来。当他冲到近前的时候，露可突然蹲下来抬起右臂挡住自己的脸，把肘部对着外面。当帮派头头来到跟前。她打了个转直起身子突然发难，伸手锁住了他的咽喉。

　　那头头立刻跪了下来，两只手挣扎着要护住喉咙，“我要被你勒死了！”他艰难地发出沙哑的声音。

　　“这样吧，我让你再试一次，看我能不能再把你制住。”露可答道。

　　屋子里到处都响起了掌声和欢呼，甚至连几个喽哕都笑了起来。

　　露可听见黄衣舞者说：“我想这只拂狒已经输了。”这时帮派头子又咆哮起来，“别笑了！”

　　接着，那个飞刀手准备开始行动。

　　在酒吧外头的主干道上，两辆旋风式摩托在几排各式各样拼凑起来的汽车和摩托车长队后面停了下来。斯科特和兰德扫了那排车和酒吧一眼，然后交换了一个疑问的眼神。

　　“我们要进去吗？”兰德问道。

　　斯科特耸耸肩。摘下了头盔，“进去坐坐会有什么损失吗？”

　　“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兰德刚开口，安妮就从旋风车上爬下来朝大门跑去。

　　“来吧。兰德。我的嗓子都要冒烟了。”

　　兰德用力呼了口气，下了摩托。一村又一村，一镇又一镇，可怎么老是没办法甩掉这件麻烦事呢？他想道。他要找一个能使自己毫无愧疚地离开安妮并且和斯科特彻底告别的地方，然后重新过他独来独往的日子，继续在宽阔的大道上疾驰，然而，已经过去三天了，他们穿过了好几个镇子，没有一个合乎他的需求。至于现在这个，就更没什么好感了。两排损毁的高科技活动房屋被通往北方的高速公路从中分成两段，挤在贫瘠的山谷之间，这个地方充满了污秽和被遗弃的气息。看样子，因维德人还没出现，这个镇子就已经投降了。

　　“他们起码可以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兰德对斯科特说，“一群粗俗傲慢的家伙……”

　　“这么说，你们这些乡下孩子比他们强得多？”斯科特俨然一副施恩于人的样子。

　　兰德板起了脸，“起码我们还有自尊，不会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像个猪窝。想知道我为什么想离开这儿吗，斯科特？喏，你往周围看看。”

　　“噢，别吵了，你们两个。”安妮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酒吧的转门，“这个垃圾堆还不算太糟。你们看他们要干吗，找乐子吗？”

　　屋子里，映人他们眼帘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短刀搏斗。一个穿着红色紧身衣的年轻而又迷人的姑娘，正在躲避一个面露凶相的小于挥舞的猎刀。围观者为双方呐喊加油，舞台上却有个高挑瘦削的女人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在高声叫喊让他们住手。

　　新科特突然停了下来。“是她！？”

　　“谁？”安妮问道，

　　“就是那天救我们的人——骑旋风式摩托的姑娘！”

　　兰德的眼睛睁得滴溜圆。“骑旋风式摩托的姑娘？你怎么不早说！……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去——”

　　“不，再等一等。”斯科特伸手拦住兰德，“我敢肯定她能应付。”

　　“可他们会杀了她。”安妮说。

　　斯科特摇摇头。“不，我看不会。”

　　兰德想，也许斯科特是对的。那姑娘的动作就像舞蹈一样轻盈，她避开了飞刀手的每一次戳刺和劈砍，金色的头发在她面前飘动。人群中的另一个家伙不住地催促飞刀手，甚至不惜对飞刀手施以威胁

　　“别再兜圈子了！捅死她，伙计！捅死她！”

　　不过那姑娘可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她故意往后倒退了几步，在关键时刻打个旋儿蜷起了身子。兰德看出那个流氓已经失去了耐，心，动作也变得有些拖泥带水，他还注意到红衣女郎的动作却丝毫不乱。红衣女郎叉开双腿等待那飞刀手的进攻。毫无疑问，那小于的动作架子拉得太大。导致门户大开。姑娘来了个漂亮的回旋踢，一脚正中他的面门，小流氓飞了出去。摔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哗啦”叫下瘫倒在地，飞刀手也随之滑落下来。然而，又一个皮肤黝黑、戴着护耳帽的大块头突然从后面用纳尔逊手法”制住了姑娘。她拼命挣扎，却发现自己的力气一点儿也使不出来。就在这时，第三个家伙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手里握着同伙掉落在地上的刀子。他不怀好意地用尖锐的刀锋比划着姑娘的脸颊。！

　　“你得和这张漂亮的脸蛋说再见了，小妹妹。”兰德听见那个家伙说道。

　　斯科特向人群走来。那个女歌手也拔起了钉在墙上的飞刀往里走。不过兰德的动作比他们都快。他顺手捞起桌上一个半空的酒瓶把它抛出去，酒杯打落了帮派头目手里的刀子。那个小子尖叫一声抱着受伤的手臂跌坐在地上。兰德吼道：“躲开！”接着扔出了第二个酒杯。

　　露可看见那只杯子朝她飞过来，她在大个子的环抱下舒展了下身子，伸直手臂，整个人像泥鳅一样往下滑。玻璃杯不偏不倚地打中了那个人的脸，大个子的手彻底松开，捂着自己的鼻子痛苦地呻吟。这时，露可的靴子重重踏在他的脚背上，然后迅速跑开了。

　　“竟敢这样对待我，我要杀了你！”那个人吼道。可当他把手从脸上挪开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正目瞪口呆地盯着斯科特手里的爆裂枪。

　　“滚吧——你们全都滚出去！”斯科特说。

　　在废弃地，武器是很平常的东西，可爆裂枪却是一件稀罕物。吃惊不已的喽哕纷纷向旋转门退去。“这次算你狠，当兵的。”帮派头子回头丟下一句，“不过我们的账还没完。”

　　引擎运转和摩托开动的声音立刻充斥了整个酒吧。

　　露可用轻蔑的眼神看着她的救命恩人，她认得他们，三天以前，她曾在拉库城把他们从因维德人的陷阱当中解救出来。那个名叫兰德的红发小子正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她，

　　“你们干吗要多管闲事？”露可尖刻地问了一句，然后就离开了酒吧。

　　“到底是谁惹出的麻烦？”兰德冲着她的背影回了一句。

　　“她真自负！”安妮也做了个鬼脸。

　　“啊，非常感谢你们拔刀相助。”一个轻快的声音说道。

　　兰德转过身，却差点把自己绊了一跤。是黄衣舞者！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居然一直没有认出她来。“不可能！”他结结巴巴的，简直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我至少看过你二十次演出，不过我从未想到能有机会……”他转过身做了个高难度的饿虎扑食，把刚抓到手里的餐巾纸递到黄衣舞者跟前。“我知道这么做挺幼稚的，不过……这是为了我的小妹妹，你知道。”

　　黄衣舞者心照不宜地笑了笑。酒吧老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枝钢笔递给她。“送给你的小妹妹。”黄衣舞者咯咯一笑，“当然……”

　　安妮看见斯科特的眼神里充满了迷惑，她解释说：“她是大名鼎鼎的黄衣舞者。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斯科特淡淡一笑，摇了摇头。

　　“孩子，这些你都不懂。”安妮说。

　　斯科特没有答理，他转过身面对酒吧老板：“那帮家伙，都是些什么人？”

　　老人耸了耸肩。“一群流氓，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这种人到处都是。”

　　“是啊。不过这里没警察吗——你们就没想过请他们来主持公道？”

　　兰德朝天花板的方向扬了扬眉毛，摆了个夸张的姿势，然后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子。

　　酒吧老板盯着斯科特看了一会儿。才说：“先生，他们就是本地的警察。”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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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洛社会一那是在T·R·爱德华、艾米尔·朗——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应包括瑞克上将和丽莎·亨特指挥官——手上培育起来的新一代地球人。它和地球上与之对应的那个社会截然不同——他们的领导者是莫兰主席、伦纳德最高指挥官等人入要不是爱德华身上固有的大国沙文主义、冥顽不灵和对女性毫不掩饰的厌恶，人们毫无疑问地会在泰洛星远征队遇上黛娜，斯特林或者玛丽，克理斯托这样的人物……斯科特·伯纳穗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的，因此，他对地球上的事物和人类的态度根本始料未及。

　　                               ——山督·芮姆，《返乡的陌生人：斯科特·伯纳德传》





　　灵高和他的手下呼啸着离开了酒吧，他们在小镇的边界重新集合起来。他们骑的摩托车当中有一辆配备了武装拖斗，这辆车的火能够轻而易举地轰平那间酒吧并把它烧成灰烬，但他们并不情愿这么做：要知道方圆三百英里内最冰凉爽口的啤酒就出自那老家伙的酒吧。因此他们决定，要把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发泄在哪个冒冒失失闯进镇子的倒霉蛋身上，让他尝尝所谓的极端暴力——过去人们既培这么说的。不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个更为合适的目标，一个做伦克的家伙。伦克曾经是个军人，大约在两三个月前，他来到了这个镇上。灵高三番五次想方设法地刺激伦克，要和他好好打一场。却始终设有如愿。自从发现伦克曾经当过兵以后，灵高的挑逗和刺激就越发地频繁，然而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成功地逼迫伦克和他进行过一场正面对决。

　　可现在，灵高在经受了酒吧里那个陌生人的羞辱落荒而逃之后，再也没有动过用挑逗辱骂的手段刺激伦克的心思。直到伦克那辆破破烂烂的六轮卡车隆隆地驶过小镇边缘的阿飞们的地盘，灵高才命令他的手下开始了追捕行动。不过当时的场面一点也不像追捕。

　　伦克今年二十五岁，他是个大块头，胸膛结实得像木桶，那张脸却长得十分粗野：宽阔前凸的下巴，厚厚的眼皮，热情洋溢的双眼，还有个又大又扁的鼻子。几个月来，他把头发留得老长，并且用一条黄色的弹性束发带把它们系好。多数人看到他高大的身形都会踌畴一番，然而伦克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某种柔情，这种东西使得一些个，头不大却咄咄逼人的家伙感觉自己能够把他操控于股掌之上。

　　伦克只往灵高，临时聚集在路边的车队看了一眼就明白了，他们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告诉自己的同伴凯文坐稳，然后开着古旧的卡车顺着镇子的主干道全速而行。

　　伦克驾驶着重型卡车忽左忽右地行驶，他从运兵车外部的圆形后视镜看到，灵高的手下松开摩托车把手，胡乱开枪挑衅着。

　　“他们有多少人？”射手席上的凯文惊慌失措地问道。

　　“非常多！”伦克吼道，正在这时，机枪子弹打碎了后视镜。

　　两枚火箭在卡车前方不远的马路上爆炸了，伦克一个急刹车车辆失去了控制。运兵车开始侧滑，一头栽进了废品堆——一间倒塌多时的店面。剧烈的冲击使伦克和凯文暂时休克，但他们很快胡清醒过来，迅速爬出了运兵车敞开的顶棚，不分东南西北。撒腿就往废品堆的后头跑。

　　灵高和他的手下也下了摩托车爬上废品堆。看见伦克的车一个猛冲竟翻了个背朝天，便狂妄地大笑起来。见伦克和凯文上了一条通往主干道的小路。灵高命令他的手下兵分两路，拖斗摩托车是一路，其余人都跟着他走。

　　直到看见拖斗摩托车开出弯道挡住自己的去路，伦克才知道自己陷入了圈套。一回头，伦克又听见灵高带着其他手下堵住了他的退路。他把凯文推向垃圾遍布的人行道，希望他俩能够分头逃进路边的某一座废弃的大楼，但就在这个时候，拖斗摩托车上的枪口挡住了去路并且向他俩冲来。灵高的一个手下——和伦克一般块头的黑小于从拖斗摩托车上探出身子向凯文抓去。伦克就地一滚躲了过去，可凯文却晚了一步。灵高的手下一把抓住了凯文的上衣和肩膀，等伦克抬头张望的时候，凯文已经被摩托车给拖走了。

　　伦克听见凯文高声呼救，却根本帮不上忙，这时灵高的爪牙又哇哇怪叫着加速向他追来。伦克扭头向老头的酒吧跑去。摩托车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可才跑到半路，伦克就注意到一群男女聚在酒吧外头，其中有个人还举着一把不知什么型号的武器……

　　伦克在枪响之前就来了个鱼跃前滚翻，子弹正打在汽车和机甲部件凌乱堆积的废品堆上，废品“哗啦”一声散落得满地都是。伦克听见身后传来叫喊和刹车的声音。一辆摩托车失控后，顺着街道上N出老远，金属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嘎嘎声。伦克终于跑到老头的吧门口，灵高的摩托也停了下来，不过这帮派的头头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带枪的男人。

　　“又是你！”伦克听见灵高咬牙切齿地说，“赶着投胎吗7你这个混蛋。”

　　伦克听见灵高用十分粗俗的脏话讥讽一个洛波特战士，赶忙回头仔细打量他的救命恩人。那个人正跨骑在一辆旋风式摩托车上，仑克却不认识他军服上的标志和他佩带的武器。

　　“把你的手举高点儿！”那个军人告诉灵高，“现在你可以滚了。派对到此结束。”

　　灵高推了推黑漆漆的墨镜，臭名昭著的微笑从他嘴角一闪即过。“我们走着瞧……”他朝伦克瞥了一眼，“想让你的朋友活命，就到农场来找我们——如果你还有种的话！”

　　三辆摩托一路轰鸣着开走了。那名军人向伦克询问他朋友的事情。伦克迅速扫了这群人一眼：大多数都是当地的熟面孔，只有三到四个人不认识。两个迷人的姑娘，一个红头发的孩子，除了那名军人，还有一个人也骑着旋风式摩托车。他们也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你们别插手此事。”伦克说完话就要走。

　　施派德从人群中走了出来。过去他们曾经在一起服役，施派德、伦克，还有凯文……

　　“嘿，伦克，难道你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施派德用质疑的口吻问道，“我们得去救他，伙计。我们不能把他丢在灵高手里不管！”

　　伦克闻言停下了脚步。他低下头。可又继续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

　　“谁交了你这样的朋友，都不会有仇家了。”那个军人的话伙逗乐了。

　　伦克猛一回头，他的脸上满是羞惭却又愤怒的神情。施派德人群仍在等他表态。

　　“好吧。”那个军人扣紧了胸前的护甲，“农场在哪儿？它离这有多远？”

　　“大概五英里远——”老头刚一开口，就被那名士兵的年轻同，打断了。

　　“等等，斯科特，”红头发说道，“这么多事你管不过来的。也你觉得靠你自己单枪匹马就能够拯救这颗星球，我看你真是太天真了”

　　“我建议你们不要和灵高作对，陌生人。”老头也说道，“感谢你的好意，你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

　　斯科特什么都投说，他戴上头盔。开动旋风车独自上路了。一个身着红色护甲驾驶同样型号摩托的女人也跟了上去。伦克听见那个士兵的同伴低声咒骂了一句，然后高喊“斯科特等一等”，接着就气鼓鼓地开动自己的旋风车加入到他们两人的行列中去了。

　　“伦克……”施派德意味深长地打了招呼。

　　伦克转过身，脸上现出坚毅的神情。“好，我们走。”

　　“真的吗？”

　　“我不能让那帮流氓把我当成窝囊废，施派德。再说，凯文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不能丢下他不管。”兰德对大伙说，“我需要一辆车，我可以支付租金。”

　　“开我的吧，”老头说道，他从衬衣El袋里掏出钥匙抛了过去“还有，别提什么租金不租金的。”

　　伦克接过钥匙拍了拍老头的肩膀表示感谢，然后向老爹的深绿褐色三轮车跑去。施派德跨上车子的后座，这时，伦克发现他在酒吧知见过一两次面的高个子女歌手也走向她的汽车。戴着“E，T，”太阳帽的小孩来到他身边，自我介绍说她叫安妮。

　　“你结过婚吗？”她问伦克。

　　伦克吃了一惊，挤出一张苦瓜脸。“什么，你在开玩笑吧？”

　　安妮张开她的手臂说：“真是个幸运的大男孩！”伦克满脸困惑地们动了车子，“我的梦中情人。”半晌她才吐出这句话来，然后她爬上黄衣舞者漆着粉红条纹的吉普车。

　　斯科特和临时组合起来的几个人沿着离开小镇的道路行驶。他们在通往小山的岔路上停了下来，斯科特和露可帮助兰德穿上了旋风式摩托的护甲，并向他解释了最基本的机甲变形原理。

　　农场坐落在一片平缓的高地上，高地不远处有一条宽阔的小溪，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这片农场成为当地最好的几处地方之一。农场周围环绕着一圈乡下常见的护栏，里面有几片草地和几棵漂亮的大树，谁也不知道它们经历过多少风吹雨打和磨难。斯科特一行径：直开了上来，他们看见灵高和他的手下正在一棵巨大的橡树底下等着他们。这帮家伙一共有五个人：除了灵高、耍飞刀的阿飞、大块头，还有他们先前在酒吧里看到的另外两个喽嘐，这几个家伙都坐在摩托车上——大块头仍然坐着拖斗摩托车，他们枪口朝外排成开一个弧形。凯文则被一条粗绳子捆在他们身后的树干上。

　　斯科特命令大伙开到距离大树两百码的位置。灵高这伙人根挡不住一辆旋风车的火力，更不用说三个人了，不过从当前的情况看，灵高布下这样的阵势显然是为了和伦克单人对决。凯文的位置很容易被旋风车强大的火力误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涉及人质的事件往往都是如此)，斯科特的布阵反而显得更脆弱一些。

　　伦克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于是他叫施派德下了车。要是他也会像灵高那样虚张声势的话，伦克恐怕要大呼小叫地开始这场摩托对决了。伦克甚至觉得自己一个人处理这件事反而更容易些。

　　“好吧，你要多加小心。”施派德走开了。

　　伦克哼了一声，“我才用不着小心呢。”

　　伦克和露可拉开几码排成一行，斯科特则位于他们后面不远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干吗要来。”兰德隔着头盔对红色旋风车的骑士说道，“这事和你毫不相干。”

　　“我到这儿的原因和你一样。”露可尖刻地回答，她甚至没有朝兰德一眼。

　　“大家别紧张。”斯科特提醒他们，“别把手搭在扳机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不希望任何人受伤。”

　　“不要大开杀戒，如果你这么要求的话。”露可咕哝了一句。

　　兰德瞥了她一眼。“这让我想起过去看过的一部电影。关于一场枪战……我记不起片名了。不过后来——”

　　“总是要死人的，伙计，别忘了，这就是现实。”

　　还不等兰德答话，灵高就喊了起来：“嘿，伦克——我的小朋友——我听见你膝盖打颤的声音了！你是和我一对一，还是叫你后面的大军来帮忙？”灵高的手下也跟着起哄，“我是说，你是军人中的窝囊废。过去你当过逃兵，对吗？这些我都听人说起过。是不是这样？”

　　伦克的牙咬得紧紧的。汗珠从他脸上滑落下来，他的膝盖真的在摩托车的气门盖上微微颤抖。“你懂个屁，小杂种！”伦克咬牙切齿地骂道。

　　灵高哈哈大笑，他乐得拍起丁大腿。“很抱歉揭了你的老底。我老记不住你是多么的谦虚，因为你从不向人吹嘘你的服役史！”

　　“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想证明什么？”伦克吼道，粗壮的脖子上青筋直冒。

　　“没什么！”灵高回答道，“什么都没有。因维德人恨军人。而军人对我们也没什么用，所以这次我们决定做个顺水人情。”

　　伦克加大了油门，可斯科特示意他待在原处。“把你们的人质交出来！”斯科特命令灵高。

　　帮派的头目看了看自己的手下笑了。“我们要把你们也算到今天的配额里去，小子。”

　　“是啊。我们一点儿也不挑肥拣瘦！”飞刀手也跟了一句。

　　“我们根本就不怕你们的火力。”坐在拖斗摩托上的大块头举起手上的武器，它的外形像一具火箭筒。”他们在给自己壮胆打气，”露可提醒其他人，“做好准备！”

　　灵高一声令下，四辆摩托一跃而起开始了冲锋，不过一发炮弹突然在他们当中炸开，把他们从车上掀了下来。斯科特、兰德和露可交换了一个眼神，用目光询问是谁开的火。接着，施派德和安妮同时打出一发炮弹，差点把露可击中，露可向上跃起躲过了爆炸，然而震发出尖叫，他们抬起头；三具因维德震爆机甲出现在橡树的树冠上方。灵高一伙急忙逃往农场的房屋躲避，震爆机甲肩部的火炮打在地面上，把他们的摩托炸得粉碎。凯文绝望地挣扎着想要逃离那棵大树，安妮喊道：“你们别发愣啊！”

　　斯科特率先开动旋风车，他打开推进器，摩托车一离地就转变成战斗铠甲模式。两个因维德人跟在他后面，第三个则降低高度朝伦克他们扑来。兰德发狂地拨弄着系统开关，急着要让机甲变形。

　　“快点！快点！……这个鬼东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兰德问露可。

　　“冷静，”露可告诉他，“记得斯科特说的话吗——要靠你的思维才能起作用。别乱折腾机器，放松点。”露可低下头，大拇指按动了一个开关。兰德惊讶地看着摩托车在她身上重新组合，与她身上的护甲合为一体。“温柔点——把它当成活的东西。”露可补充道，这会儿她已经站了起来。

　　这时，斯科特已经穿过了又一片草地，他在两具震爆机甲的夹击下躲避着毁灭的等离子湮灭光弹。伦克看见斯科特在几个灵巧的起落空隙，还能抽空使用前臂上的导弹发射器向敌人还击。

　　“我逃不掉了！”伦克不知道冲着谁大声喊叫，“恐怕我再也不能打仗了！”

　　露可和第三具因维德人机甲交上了手，而兰德还在和机甲变形闹得不可开交。就在要放弃努力的时候，他却感觉到自己和机甲产生了互动，这个该死的家伙突然就开始重新组合，变成了自己身上的铠甲。兰德站起身子，在头盔底下露出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然后轻轻地开启了回旋推进器，在空中搜寻露可和斯科特的信号。他终于找到了红色的旋风车骑手。这时露可正向后空翻，然后像颗炸弹似的笔直往下落——不过因维德机甲及时躲开，并占据上方的位置爆机甲仍然紧追不舍，它又发出两发炮弹，其中一发在露可的机甲上打出一条凹痕，震得她失去了平衡，旋转着向树丛栽去。

　　斯科特以一敌二，虽然没有落在下风，不过他的蝎式导弹却一时也奈何不了震爆机甲。因维德机甲两面包抄，它们挥动巨大的钳子向松软的土壤上倾泻着炮火。斯科特及时落在地面上，躲开了又一道射束。兰德随即加入了战团，一转眼，震爆机甲就变成了逃窜的一方。

　　斯科特祝贺兰德掌握了机甲变形的窍门，这时，伦克的三轮车在他们旁边停了下来。

　　“你曾经是太空部队的飞行员，对吗？”伦克问斯科特。

　　“是啊……”斯科特说道，“那又怎样？”

　　“那么你一定会驾驶变形战斗机。”

　　“当然会！”斯科特兴奋地说，“难道你有一架飞机？”

　　伦克点点头，“跟我来。”

　　兰德目送着斯科特和伦克渐渐远去，在他躲过一具试图把他击毁在地面的因维德机甲后，他又抬起手臂开了火。可震爆机甲却掉头赶伦克和斯科特去了，三具因维德机甲都朝着他们两人的方向飞去。

　　“要是一直跟他混在一起，我迟早会送命的。”兰德对自己说道。

　　露可突然来到了他的身边，她身着战斗铠甲悬浮在距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出什么事了？”她问道，“关节生锈还是怎么着？”

　　“不，我正要——”

　　“打起仗来你还真是没用，不是吗？”

　　“嘿，等等我！”兰德喊道，这时，露可已经以同样的机甲形态飞走了。“我不该来这儿。你知道。我是说，严格意义上讲，我是个非战斗人员，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曾经打败过三具因维德侦察机甲……”

　　躲在农场木屋掩体内的灵高看着施派德解开绳子。把凯文从大树上放了下来。飞刀手晚在窗户旁边。隔着矮凳往外窥视，大块头则蹲在搁架旁边缩成一团。

　　“别嚎了，你这没胆量的杂种！”窗户旁边的灵高喊道。

　　飞刀手抬起头“嘿。灵高，我好像听到你膝盖打颤的声音。”

　　灵高显出气愤的表情，他伸出拳头敲打飞刀手的脑门。“那是因为我气疯了，笨蛋：疯了，疯了，疯了，”每说一句，他的拳头都要用力敲一下以示强调。

　　在另一处，安妮问黄衣舞者为什么还按兵不动。她们坐在黄衣舞者本人的粉红条纹吉普车上，和战斗爆发的地点隔着挺长的一段距离。“你想从中得到什么？”安妮问黄衣舞者，“我警告你，我会非常警惕的。”

　　驾驶座里的黄衣舞者朝安妮转过脸去，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相信我。”她向安妮保证，“你根本用不着警惕。”

　　“那好吧。”安妮重新活跃起来，“随便你等多长时间都行。”

　　变形战斗机机库是一座荒废的圆形建筑。这座房子千疮百孔破损的红色屋顶被人用柴草支撑起来。在它旁边是一个几乎完全”打烂的太阳能风车，斯科特猜想那是个谷仓之类的东西。他看见前方的伦克向他挥了挥手，驾驶着三轮车在一条长满青草的筑堤上一跃而起，加大马力穿过休耕的土地开往那座破败的机库。因维德的爆机甲在他们上方紧紧跟随，闪闪发光的蟹状机体几乎遮蔽了天空

　　“快点！”斯科特听见伦克喊道。

　　斯科特以为他看到的会是一架锈迹魔斑的第一代变形战斗可一进入建筑内部，他的期望立刻提升了几个台阶。宽敞的屋面摆放着一架保养状况良好的阿尔法战斗机，甚至还配备了声学航系统吊舱和推进器。那是第二次洛波特战争后期的产物，毫无疑问，它躲过了那次战争残留到现在”。

　　“快上去！”伦克说道，“她随时可以起飞。”

　　“谁给它做的日常维护？”斯科特急忙重新变形，好离开身上的旋风车铠甲。

　　“听着，我可不像你们想得那么笨。”伦克说，他抬高声调好压过因维德机甲炮火的轰鸣声。等离子湮灭光弹打在周围的土地上，掀起一片尘土和房屋榫头的碎片。“我是个具有认证资格的生化维护工程师。相信我，这个宝贝飞得比你想象的还好。”

　　斯科特爱怜地拍了拍变形战斗机的雷达天线屏蔽器。他抓住扶手爬进敞开的舱盖坐在驾驶舱里。他没有大费周章地脱掉旋风式摩托的配套护甲，但却换上了变形战斗机专用的“思维帽”。开启了系统，距离上一次在大气层内驾驶v7饿斗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斯科特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把它飞起来。

　　“看来一切正常！”斯科特朝下面的伦克喊道，这时巨大的爆炸掀开了一片厚实的墙体。

　　伦克捂着耳朵跳到安全的地方。从墙体的裂口处，斯科特一眼就看见三具震爆机甲降落在地面并向机库逼近。我不可能把变形战斗机从这儿开走，时间根本来不及！他想道。

　　就在这个时候，兰德和露可及时赶到，阻止了外星人前进的步伐。红色旋风车车手像炮弹一样笔直地射向一具震爆机甲的光学传感器，同时兰德也向第4"敌人射出了两枚蝎式导弹。于是，斯科特得到了为变形战斗机提升史前文化能量的宝贵时间，片刻之后，VT战斗机冲破机库的屋顶飞了起来。这情形看得兰德目瞪口呆。

　　斯科特驾驶vT战斗机开始陡然爬升。诱使震爆机甲放弃对露可和兰德的猛攻。兰德看见战斗机以相当陡的角度加速，然后它掉过头来和追逐者打了个照面。兰德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斯科特射出的导弹就击落了一架敌机。不过这还只是开始。战斗机已经变成了铁甲金刚模式，而剩下的两具因维德机甲以相当快的速度紧迫其后。

　　斯科特通过思维把战机竖立起来，它就像一尊机械骑士站立在空中，这时，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如同洪流一般从他身边掠过。他伸出手拉动控制杆，打开了内建在铁甲金刚上臂、肩部和小腿护甲部位的导弹舱，脑电波汇人控制系统发射了导弹。昔日的感觉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就是这样！刹那间，机械骑士充满了能量，数十枚导弹从发射架上蜂拥而出，就像死亡的红箭。震爆机甲被这片风暴彻底吞没，在爆炸的威力中被撕成丫碎片。

　　地面上，凯文和施派德正向机库跑去，他们身后不远是刚从黄衣舞者的吉普车上跳下来呼喊的伦克的安妮。露可和兰德再次变形，把火烫和笨重的旋风车战斗铠甲卸了下来。这时，斯科特的VT战斗机已经着陆，他关闭引擎打开了座舱盖。

　　毫发无损的伦克从机库走了出来，他一把将跳得老高的安妮抱上半空，而她也张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原来你在那儿！”她激动极了，“我知道他们伤不了你，我知道你会回到我身边的！“

　　伦克抱着她，露出带着些愠怒和会心的微笑。

　　“你属于我一个人，就这么定了！”

　　“好啦，谢谢你，”伦克说，“我也想这样。”他耐住性子轻柔地把安妮放到地面上，“对我来说你小了点……而且，我还有些别的打算。"

　　安妮瞪着他，质问那些打算到底是什么。

　　伦克挺了挺胸膛，“我要加入抵抗组织。”他对所有人宣称，“我要弥补过去的错误。”

　　“我很高兴能和你并肩作战，伦克。”斯科特说，"如果你是认真的……”

　　凯文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不会是认真的。对吗，伦克？”

　　伦克点点头，“我已经厌倦丁担惊受怕、躲躲藏藏的日子。我们要正视现实，凯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个军人。现在我要行动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军人。”

　　“你再考虑一下，伦克。”凯文反驳道，“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两个人、十个人，哪怕你们有两百个人和因维德人对抗又能怎样呢？”

　　“我们可以尝试。”伦克说。

　　安妮失望地哼了一声，把脸掉了过去。她背对着伦克把双手枕在脑后。“我还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呢……”

　　伦克弯下腰，迷惑地问：“可是一分钟以前我还是你的梦中情人，记得吗？”

　　安妮紧紧抿住嘴唇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就下过决心，不跟军人结婚。这个年头他们都活不了太久。”

　　凯文和施派德都笑了。

　　“这孩子什么都敢说，但她说的一点不错。”兰德评论道。

　　黄衣舞者下了吉普车，朝VT战斗机走过来。“我也想加入你们的队伍，斯科特。”

　　露可意味深长地用胳膊肘顶了顶兰德的肋骨，这个时候凯文也朝施派德做了同样的动作。不过，斯科特的回答却让他们感到很失望。

　　“谢谢你。”他仍然坐在座舱里，“不过我们的人太少，不需要雇佣演艺人员。”

　　“你们对我的了解还仅限于表面。”黄衣舞者说道。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兰德小声嘀咕，却故意要让露可听见。

　　“我所见到的只是个穿着性感时装的漂亮女人。”斯科特说。

　　“两者皆非。”黄衣舞者一边说，一边走向她的吉普车，“我让你们看个清楚，”

　　随着黄衣舞者的脚步，尚未成形的队伍当中传来迷惑的议论声，当她转过身去解开露肩上衣的背扣时，嘈杂声越发地响了。

　　“嘿，等……一等！”斯科特结结巴巴地表示抗议，“我很欣赏你自我表白的勇气，不过你别以为我们会立刻改变主意……”

　　“难道她真的要干我想的那件事？”安妮的喉咙里咕哝了一句。

　　“看起来是这样。”露可饶有兴趣地说

　　这时黄衣舞者已经脱下了上衣，把它扔进敞篷吉普车。她仍然背对着他们，淡紫色的长发披散到胸罩窄窄的带子上。

　　“喂，别脱了！”兰德的腔调透出几分绝望。

　　伦克却笑了笑。“嘿。她倒是说对了一件事——现在她可没穿性感时装了。”

　　黄衣舞者回过头朝他们一眨眼，然后把手伸到背后——只有女人才会那样。她解开胸罩，让它从胸膛上滑落下来。她仍然背对着大家，接着她解开了裤子。粉红色的吉普车遮住了所有的一切。这会儿整队人马都闹了个大红脸。

　　“现在她又要干什么’”伦克问道，只见黄衣舞者正拿起一条巾擦脸。

　　“不知道。”斯科特严厉地说，“不过我要立刻了结此事，听见了吗，‘黄衣舞者’别玩你的小把戏了，我们不会带上你的，这是最后的决定！”

　　黄衣舞者转过身，正面对着他们。

　　事情不太对劲，应该说，是很不对劲。

　　“噢，不！”露可尖叫一声，然后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

　　“你……你是黄衣舞者？”兰德小心翼翼地问。

　　伦克、凯文和施派德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全都惊呆了，而且还有些失望。安妮完全被弄糊涂了，斯科特也说不出话来。很显然，黄衣舞者是个男人——一个身材修长、清瘦、剃光了头发却又充满魅力的男人。

　　“你们可以叫我兰瑟。”他告诉满脸惊讶的听众，他的嗓音也变得低沉下来，“我想这个名字可能更适合我。现在，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我加入你们了吧。”

　　“这个，我不知道……”斯科特开了口。女人和穿女装的男人，又有什么不同呢？他问自己。他一低头看见了露可，于是他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地球真是个令人着迷却又稀奇古怪的地方，看来女人也想和男人一样闯出自己的天地。那么这里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呃，该称为“他”才对。

　　此时，兰德来到了兰瑟的身旁。几个月来，黄衣舞者一直是兰德的梦中偶像——这下全都成了镜花水月！“不可能！”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你的超级歌迷？！”

　　“我也不想这样，兰德。”兰瑟说。

　　“呵呵。”露可也插了进来，“他根本就没有为你考虑过！”

　　所有的人都笑了，除了兰瑟。“那么，你觉得怎么样，队长？允许我加入吗？”

　　斯科特和伦克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耸耸肩。“是的。”斯科特终于说道，“我觉得你能行。”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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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逆境中成长的妈妈，遇上了处处和她作对的兰德。幸运的是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玛丽亚·巴特里·兰德《生命之花：超越史前文化能量之旅





　　团队就这样形成了：斯科特、兰德、露可、安妮、伦克和兰：(该不该把那个歌手算进去？这个问题让斯科特想了又想)。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答应追随斯科特千里迢迢地前往反射据点——如果真有那样一个地方的话；这只是六个人之间的松散协议，虽然大致方向相同，但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目标。斯科特希望打败因维德人，起码他要找到火星师其他生还的战士，拉起一支有组织的抵抗力量。伦克在寻找机会补偿自己的过失。安妮则想要一个家庭。不过其人的目标就不那么清晰了，他们的过去尚未被揭开，他们的动机令人怀疑。尽管如此，斯科特还是有了一支小队伍。

　　现在，斯科特需要的是一个完善的行动规划。

　　目前的计划运行得很不顺利。他们不想开着刚刚得到的阿尔战斗机四处招摇——要知道，伦克从南十字军中开了小差之后，终一丝不苟地对它进行着维护。斯科特和兰瑟在夜色的掩护下驾飞往北面，把它藏在一条划分地界的长河边。兰瑟被留下来看守变形战斗机，斯科特则驾驶旋风车返回小镇接其他人。在此期间，伦克和安妮尽其所能搜集各种给养和食物，兰德和露可则为满载物品的卡车开路。

　　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伦克完成了他的任务，斯科特按时和卡车以及旋风式摩托组成的运输队接上了头。他们向北行驶进入了一片高原地带，这时因维德人出现了。他们放走了灵高这样的敌人，却给自己惹上了麻烦……

　　斯科特一马当先冲上崎岖不乎的山路，兰德和安妮跟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再往后就是駕驶卡车的伦克和骑着红色旋风车的露可。起码有五具震爆机甲紧紧咬住他们不放，毁灭的洪流不停地打在山崖表面的道路上。

　　斯科特挥手示意，叫他们沿着那条贫瘠的斜坡全速行驶。

　　露可骑到他身边，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喊道：“它们迫上来了！”为了保持较小的着弹面积，他们全都没有穿戴头盔或是护甲。

　　“只有赶到阿尔法战斗机上去，我们才能摆脱困境。”斯科特回头告诉冲到他们中间的兰德，叫兰德去前面开路，他和露可好穿上护甲变形断后。

　　兰德同意了这个方案，他提醒安妮抓紧，然后开到了前头。还不等他们到达山顶，两具因维德机甲就陡然升起进入他们的视野。兰德赶忙刹车，摩托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掉头，然后朝山下开去。

　　这时候斯科特还没下车。“你为什么回头？”他喊道。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兰德告诉他，“我们最好穿过这片田野。”他指了指道路上方的陡坡，戴上了护目镜。

　　“不，不能绕道。”斯科特反驳道，“顺着那条路再开几英里就能找到阿尔法战斗机——我们必须冲过去！”

　　兰德哼了一声。摇了摇头，“那你就一个人冲吧，队长。我从那边的山路走。”他用力一蹬，挂上挡位开走了，毫不理会斯科特要他停车的叫喊，摩托车在陡坡上留下了长长的车辙。没过多久，因维德震爆机甲从道路的两端跃人视野，斯科特终于认识到兰德是对的。他向露可和伦克指了指，摩托车发出一阵凄厉的尖叫冲上了小山坡。

　　斜坡顶端是一片贫瘠而又绵延不绝的高地，几条难以逾越的陡峭岩缝把高地和一片松树林隔开。因维德震爆机甲意识到自己占到了优势。便尽情倾泻着等离子湮灭光弹和能量洪流。和往常一样，它们就是打不着那几个地球人，其原因很容易归结到它们拙劣的射击技术。尽管如此，因维德人的炮火还是掀起了高地上大量风化岩和页岩的碎片，它们都被烧得火烫，构成一股旋涡。伦克的卡车不但速度较慢，也远不及旋风式摩托灵活，它成了敌人最好的靶子，因此敌人很快就把炮火集中在它的上面。车厢里的大块头像一片风中的羽毛被弄得不停地左右晃荡。突然，一发炫目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打在运兵车旁边几英寸远的地方，车子彻底失控了，一头撞上大石头翻倒在地，把伦克甩到二十英尺开外的页岩上，摔了他一个狗啃泥。然而就在被甩出去的最后一刻，伦克还抓住了两个塞满给养的袋子，落地的撞击也没有使他松开手里的袋产。尽管袋子起到了一点缓冲作用，但他还是暂时失去了知觉。等醒来时，伦克听见脑后响起露可叫他低头的声音。他感觉到那辆红色的旋风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赶快低下头。

　　亲眼目睹了撞车的斯科特和兰德急忙停车，用摩托车的后射武器向震爆机甲还击。落在后头的伦克却还想着把散落在地上的大包小包重新收拾起来。

　　“伦克，别管那些东西了，快跟过来，”斯科特喊道。

　　“可我们的机甲需要这些史前文化能量电池，”伦克一边反驳一边蹲下身体躲过一发掠过头顶的碟形等离子湮灭光弹。因维德机甲就要杀到跟前了，它们直立着射出白热化的猛烈炮火。橙黄色烈焰在地面绽放，周围到处都是爆炸声，伦克不得不丢下那些给养物资，沿直线冲向斯科特那辆旋风式摩托车，转眼就跳上了车的后座。

　　“我的牙刷也没了！”伦克哀号一声，回过头看着被击毁的卡车，这时斯科特的摩托前轮已经驶离了地面。

　　“那么你的牙齿就会掉个精光，”斯科特朝前方说道，“不过总比掉脑袋强。”

　　很快斯科特他们就朝山下开去。在一块光滑的岩石对面有片漂亮的杉木林，林子里还有不少桉树。他们接近树林的时候，斯科特发现了一条山间小路，他开上那条道，并示意其他人都跟上来。

　　两具因维德机甲想继续追赶，最后还是放弃了。人们普遍认为(但肯定未经证实)因维德人对森林存在一种敬畏感。震爆机甲在林子上空盘旋了好一阵子，然后才各自散开寻找其他可能的出口。与此同时，斯科特带着一行人向北走试图涉水过河。根据他的估计，他们正处于兰瑟和变形战斗机的西面。如果能走到河边，他们就能找到向东运动的更有利的位置。

　　越往北走，树木就越稀疏，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又一片阶梯状的长满野草的平地，地势逐级向下延伸，最终与河流形成的峡谷融为一体。野草又高又密。足以把他们和旋风式摩托藏个严严实实，他们继续保持警惕向前走。敌人也投有出现的迹象。

　　“你说，我们把它们甩掉了吗？”伦克指了指野草丛上方的天空，他可以看见远处高耸的小丘和石头山。

　　兰德在一旁回答：“肯定把它们甩掉了——在树林里，这帮家伙不可能继续追踪。相信我，这些我都知道。”

　　“那么吃点东西如何？”

　　露可也凑了过来，“你把蛋糕抢救出来了，伦克？”

　　“真希望如此——”

　　“你先是连累我们差点都被打死，现在你满脑子里想的又是你那个自私的肚子！”

　　“别吵了！”斯科特的语气严肃得有些过头。他开动旋风车，迅速看了看系统指示器上的读数。“拿史前文化能量电池这件事你做得很对，伦克。”斯科特承认道，“但我必须到阿尔法战斗机那儿去。我们得把因维德人引开，防止它们发现我的行踪。我们绝不让它们找到战斗机。”

　　兰德突然打断斯科特的话，“它们来了。"他低声告诉大伙。

　　整个小队立刻举起他们的武器在草丛中散开。几分钟后将会有三具震爆机甲到峡谷上空巡逻，河面到悬崖之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难以逃过它们的扫描仪。

　　“所有的入都不许开火。”斯科特说。’

　　“它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兰德也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

　　安妮把她的双手按在胸脯上，“我敢打赌，它们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心跳。”

　　兰德低头看了看斯科特先前送给他的火星师制式武器——伽蓝德，那是一枝在地球以外制造的长管手枪，枪的外形象封闭了顶端并竖直拉长的字母Y。“打开武器开关。”他自言自语道。可他刚拨动开关，震爆机甲就停下前进的步伐朝他们转过身来。

　　“射击！”斯科特一声大喝，这时，耀眼的能量火球也从震爆机甲的炮口飞射出来。

　　伦克、露可和兰德站了起来，他们端起H—90步枪向入侵者还击。激光活力撕开外星人的重甲，灼烧它们的躯体，毁灭性的等离子湮灭光弹也把悬崖上长满野草的平地也轰掉一块，激起猛烈的火光和浓烟。又有两具因维德机甲在小队后方的悬崖上出现，它们也集中火力加入到围剿的行列当中。

　　“我们得回到树林里去！”兰德的叫喊声盖过了愤怒的炮火和强有力的爆炸。

　　“把它们引开，别让它们发现阿尔法战斗机！”斯科特说。

　　“你去担心阿尔法战斗机吧，我可先走了！”

　　他们放弃了摩托车，整个小队压低身形穿过草地向着树林的方向匍匐前进。他们爬过一片又一片斜坡，穿过一片又一片草地，完成了曲折的撤退。由于露可的判断出现错误，她差点掉进险峻的溪谷——就在那干钧一发的时刻，是兰德拉了她一把，在行进途中兰德一直都在帮助露可。他们又一次回到了树林，躲在繁密的枝干上。因维德震爆机甲沿着林子外围来回巡逻，两具机甲甚至勇敢地钻进阴冷黑暗的密林深处探寻他们的踪迹。兰德打开伽蓝德的开关，这时走在后面的敌人正从他的下方经过。因维德入突然好奇地停下来，抬起了脑袋——如果可以把它称之为脑袋的话。

　　兰德猛地吸进一口凉气——不是因为恐惧，而是恍然大悟。当然是这个原因！他告诉自己。它们过河的时候突然停住脚步，而我当时恰好接通了武器的能源。现在……

　　道理上说得通，不过现在正是用事实验证新发现的时候。兰德关掉武器的能源开关，显然，因维德人对周围的一切又失去了兴趣。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远了。”啊，一定是这样……”兰德轻声自语。他终于逐出了胸中压抑已久的恐惧，突然，有个橙色的东西从高枝上向他落下来。尽管被吓得魂飞魄散，但他还是忍住没有发出惊恐的尖叫。兰德正打算把武器当棍棒，高高反击那落下来的东西时，却发现面前的人竟然是安妮。这会儿她正用腿勾住树枝倒挂着晃来晃去，胡萝卜色的头发随风飘扬。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安妮问道，“是不是，嗯？”

　　“別在我跟前鬼鬼祟祟的！”兰德恼羞成怒。

　　斯科特、露可和伦克都已经下了大树，他们告诉兰德，河岸已经没有敌人了。于是兰德兴冲冲地从树上爬下来。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老甩不掉这帮该死的龙虾了，”他指了指武器的开关，向大伙宣布，“每次我们开动旋风式摩托车或者打开武器的时候都会暴露行踪。”

　　“为什么？”伦克问。

　　“他们能够採测到铬波特机械散发出来的生物能”

　　伦克伸手把安妮从树上抱了下来。“也许你是对的！”他对兰德说，“斯科特的旋风式摩托还在河的那边，刚才他没有关掉测距仪表，敌人一定是追踪到了它的信号。”

　　“对！”兰德表示同意。

　　“有道理。”斯科特说。泰洛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现在，地球上的诸多因素使环境变得和泰洛星完全不同……

　　“当然有道理。”兰德接着说，“它们靠史前文化能量才得以发展，对不对？所以它们完全可能闻到它的味道，就像鲨鱼能够嗅到水里的血一样。”

　　“多有意思的想法！”露可刻薄地说。

　　安妮笑了，“天才！真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吗，嗯？”

　　兰德故作谦逊地笑了笑。

　　“愚者千虑，偶有一得罢了，不是吗？”露可嘲弄道。

　　兰德朝露可转过身，“是吗？那么。除了几分养眼之外，最你又做了多少贡献呢？”

　　露可的鼻孔喷着热气。“好啊，这话正合我意！单独出来做个断吧！”

　　“看来你是不想和我共事？”兰德笑着扬了扬下巴，“对不对——”

　　“住口！”斯科特喝止了争吵，拦在两人当中，“起内讧有百害无一利。我们是朋友，如果你们俩还没忘的话。”

　　“噢，是吗？”露可双手叉腰指了指兰德，“我可不这么看。”

　　“那你到这儿来干吗？”兰德吼道，“我可没叫你跟着我！尽说废话”露可和兰德都气鼓蚊地别开了脸，

　　“消消火。”伦克劝慰他们，“想吵架以后有的是机会。不过现在我们得回到阿尔法战斗机那儿去。”

　　“亲一下，然后讲和吧。”伦克刚准备走，安妮凑过来对兰德说“起码也握握手呀。”

　　“我倒是没问题。”兰德耸耸肩，瞥了露可一眼，“也许你该问问她是否同意！”

　　他们排成一列纵队，缓缓向河边走去。露可和兰德又吵了一架，起因巳露可认定有东西跟在他们后面，而兰德却说她是个妄想狂。斯科特再一次把他们拉开，然后叫伦克插到他俩之间起缓冲作用。于是这三个人就没有被落上蚂蟥……

　　听见安妮的尖叫，斯科特和兰德赶忙回头，只见一场虫雨降了下来。它们从森林茂密的枝叶上洒落下来，转眼间就吸附在两个姑娘身上。

　　伦克反感地哼了一声，倒退两步，“简直有上百万条！”

　　安泥哭喊着直跺着她的脚，露可的脸都扭曲了，浑身抖起了筛糠。“別愣着呀！”露可朝兰德尖叫道，可他却嘿嘿直笑。“你这个下流坯！快帮我把它们弄下来！”露可木然站立，不知该从何处着手才好——手臂、脖子、脸部……这时又一条蚂蟥从树上掉下来，正落在她的前额上。露可尖叫一声瘫倒在地，颓然踢蹬着双腿不住地哀号。

　　“别乱动”斯科特说，他跪在露可身边帮着拽她身上的蚂蟥。

　　才弄下来两三条，兰德却制止丁斯科特。兰德一把抽出伦克嘴上叼着的香烟，用烟头点向那些虫子。

　　“只要一受熱，它们就会自动脱落。”兰德解释说，被灼烧的蚂蝗随着“滋滋”的声音不断掉落下来。“它们是拽不下来的。”兰德很章法地用烟头适落了一条又一条蚂蟥。

　　“告诉你，我迷上了跑到乡下的城里姑娘。”兰德一边干，嘴里边说，“她们尖叫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他冲着露可笑了笑，“你该看看自己的模样……”

　　露可做了个鬼脸，把目光从兰德的手上移开。“这能怪我吗？它们太恶心了。”她打了个冷颤。“我不想打断你的话，丹尼尔·布恩不过城里有一样东西叫做文明，也许你听说过。”

　　兰德不屑地哼了一声，“那儿就是你犯案和藏污纳垢的地方，对吧？”

　　“至少比黏糊糊的吸血蚂蛾好些。”

　　“你真讨厌。”兰德说着站了起来，朝安妮走去，“吸过你蟥都会变得恶毒无比。”

　　露可气鼓鼓地握紧双拳站起来，可一转眼的工夫，她的又浮起一抹高深莫测的诱人笑容。“我们走着瞧……”她走进的深处检查身上还有没有漏网的蚂蟥。

　　这一次，他们不再冒险沿着河边的空旷地域行走，而是钻进密林深处。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停在汇入峡谷的一道瀑布支流’稍事休息。兰德扯下一条树枝，自己动手做了一根钓鱼竿。他涉上溪流当中的一块岩石，甩出了鱼线。斯科特和其他人则坐在河边的大树下。

　　“嘿，兰德。”安妮讽刺道，“难道你真以为自己能够用这根的树枝钓上什么东西吗？”

　　兰德在大伙的哄笑声中皱了皱眉。“你们等着瞧。”兰德告诉他们，“我可是个高手，只要河里还有一条鲑鱼，它就跑不出我的手心。”

　　真是个舒适的地方，四周一派生机盎然，除了潺潺的流水和凉爽的树荫，还有一丝丝温柔的清风。“简直能让你忘乎所以。”斯科特说道。

　　露可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是啊。我甚至觉得像是童子军的野餐。”

　　这时候兰德正在寻找他的猎物，突然，有个又小又硬的东西打中了他的脑袋。他回头一看，只见伦克蹲伏在一棵大树的岔枝下面。“嘿，你要干吗？”兰德质问道。

　　“因维德人……”伦克把手拢成喇叭状低声说道。

　　斯科特、安妮和露可利用周围的灌木掩护都躲了起来。兰德也四下张望寻找藏身之所，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发现鱼线绷紧了。他一把抓过渔竿，毫不理会斯科特要他罢手的命令。这条鱼起码有五磅重，他可不想放弃。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到大地的颤动——震爆机甲越来越近了。他用力拽，看见一条“彩虹”划过水面，那条鱼比他想象的还大。因维德人的脚步震得越来越厉害了，兰德使劲一拖，把鱼拉了起来。突然，鱼线断了，与此同时，震爆机甲也穿出树林出现。

　　兰德终于决定，这个时候还是走为上计。他扔下钓竿，跳下岩石潜入水中。

　　伦克正站在大树上。他背靠着树干，因维德人就从下面走过。片刻之后，随着一阵巨响，又一具震爆机甲进入他的视野。斯科特一手举着H—90型爆裂枪，一边透过灌木丛的缝隙观察。他看见两具机甲朝着瀑布走去，但到处都没有兰德的踪迹。

　　除非兰德变成了一条鱼。

第一具因维德机甲踏进小河的时候，兰德已经憋了好一会儿气了。他一个猛子扎进水底深处，紧紧抱住岩石的底部，却迎面看见令外两条包裹着装甲的巨腿。他的肺像着了火一样，随时都可能爆炸，但贸然钻出水面显然更加糟糕。他用力咽下一口气，觉得视野逐渐变成了黑色……

　　两具震爆机甲在河心停住了脚步，向四周摆动传感器进行360度的全方位扫描。斯科特放心不下兰德，就从隐蔽处出来找寻，这时目维德机甲已经涉过了河水，走进河对岸的树林深处。

　　伦克潜入河中，发现了漂在水里不省人事的兰德，而兰德翻双手依然紧紧抱着那块防止自己浮起的大石头。伦克把兰德拖上河岸，让他脸朝下趴在地上，然后自己骑上兰德的后背小心翼翼地挤出灌进他肺里的河水。

　　“他会好起来吗？”安妮问。

　　斯科特点点头，“他只是昏过去了。”

　　兰德的脸色逐渐开始恢复正常，接着咳出了几口河水。露可轻轻呼喊着他的名字。

　　兰德突然跳了起来，把毫无防备的伦克撞进了河里，这莫名的力气把大伙全都看呆了。兰德傻呆呆地看了看四周，终于精疲力竭地跌坐到地上。

　　“呃，因维德入已经走了。”安妮说道。

　　“是啊，别紧张，超人。”露可也补充道。

　　兰德淡淡一笑。

　　“好啦，”斯科特伸出手去把伦克拉上岸来，“现在敌人已经走远，我们可以回到兰瑟那儿去了。我们一定没走多远——”

　　露可看见斯科特的眼睛陡然圆睁。她一转身，立刻有了答其

　　一头壮硕的黑熊。黑熊显然受到了惊吓，前肢离地直立着冲出木丛。斯科特端起武器，但整个人却僵住了，原来树上垂下一只硕大的虎纹蛛，恰好落在他的枪管上。斯科特向后一缩，发出一声惊他不由得放了一枪，射束擦过了黑熊的脑袋。就在野兽的巨爪扑下来的一刹那，露可飞身上前，在最危急的时候救下了安妮。伦克也差点被撞飞，赶忙就地一滚寻找藏身的地方。

　　兰德开丁两枪也都没打中黑熊，反而被它的右爪拍中了手中的武器，接着连人带枪都被抛出老远。兰德抬头望着黑熊白森森的牙齿和利爪，还有毛茸茸、恶狠狠的黑脸盘，他以为自己就要见上帝了，同时瞥见耀眼的白色闪光……当烟雾散去，他发现自己还活着，而黑熊却已经消失——它被汽化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他们上空有一艘因维德飞船一不是一具震爆机甲，而是一艘铁锈色的钳形飞艇！

　　“见鬼，我从来没有这么想念过你们！”兰德一边说，一边爬了起来，一股烤肉的味道弥散在空气当中。他一溜小跑地跟上了自己的伙伴。

　　因维德飞艇一路倾泻着炮火紧紧跟随，把他们赶出了树林的掩护，同时还调来一具正在巡逻的震爆机甲参与这次围剿。这群自由战七小队很快发现自己被逼上了绝路，高能光束和毁灭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把他们困在一片开阔地。不过，斯科特却在因维德人的炮火声中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兰瑟，此刻他正骑着一辆被小队遗弃的旋风式摩托。

　　兰瑟淡紫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机车腾空而起，他越过一具惊呆的震爆机甲，落在距小队受困处不到十五英尺的地方。

　　“听到交火的声音我就赶来了！”旋风车刚刚刹住，兰瑟就大声嚷道，“你还等什么，斯科特？快上来！”

　　斯科特默默向上帝祈祷——获救的最后一丝希望全看上帝是否开恩了，然后跳上了摩托的后座。兰瑟拉起前轮，像一颗炮弹从不知所措的震爆机甲的双腿当中冲了出去。不过钳形飞艇咬住了他们，它保持在树顶的高度不断射出等离子湮灭光弹。

　　兰瑟在树林的掩护下驾车疾驰，斯科特发现他们已经接近了山谷，便从后座直起身寻找阿尔法战斗机的方位。兰瑟一手握住车把伸出另一只手指了指，回头大声喊道：“它就在右边的山崖底下！”

　　斯科特知道山崖很陡，但他不清楚崖顶到山脚到底有多高。

　　他们快到崖边的时候，兰瑟开始减速。斯科特身体前倾问兰瑟打，怎样跳过山崖，但这个时候兰瑟却突然撒开两手，跃上半空。

　　斯科特本能地接过车把手，稳住了将要翻倒的摩托。他回头一望，只见兰瑟正蹲在高处的一根树枝上，笑着向斯科特挥手。没有精湛体操技巧绝对做不出这样的动作，这一幕斯科特永远也忘不了然而他俩的麻烦都还没有结束。一具因维德震爆机甲穿过丛林大肆扫射。兰瑟像人猿泰山一样几个起落就消失在树林中。斯科特在疾风中低下头加大了摩托的油门。崖口越来越近了，甚至比他料想还要近。一眨眼工夫，他就在树梢上方的天空中滑行。他跳离了旋风车，独自落下，没有人在下面接应，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惊呼……

　　在另一边，兰瑟正想方设法回到小队里去。从他把旋风车交给斯科特的地方距离那里还不到一英里，此刻他们正被三具震爆机甲追杀，零星的炮火点燃了树林。兰瑟瞅准机会带领着他们，顺着一个钟头以前他和斯科特走过的同一条路逃了出来。黄昏的微光终于被黑夜所笼罩，因维德人的枪炮声和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使这个地带弥漫着一股地狱般的气氛。

　　震爆机甲又一次成功地把他们闲在了中间，密集的爆炸席卷整片地区。露可、伦克、安妮和兰德又一次互道永别，然而斯科特的到来扭转了整个局势。大树使斯科特在危险的跳跃中幸免于难，接着，他又找到了隐藏起来的变形战斗机。而那艘钳形飞艇，据斯科特后来的陈述，已经变成了历史。

　　这个时候，阿尔法战斗机劈开丛林，击毁了向小队射击的被机甲。然后，斯科特驾机笔直地冲上布满繁星的天空，在爬升到最高点时变形成为铁甲金刚模式，斯科特举起机甲的火炮消灭了跟在后面的尾巴。又有两具震爆机甲消失在阿尔法战斗机的雷霆一击之下，然而第三具敌机却欺到斯科特的近前，想要一钳把他打到树林里去。

　　震爆机甲咆哮着抡圆了巨钳朝它下方的铁甲金刚扫来。座舱里的斯科特摇摇脑袋让自己清醒起来，他迅速考虑了几个应对方案，然后驾驶着这具机甲骑士竖直站立起来。机甲外部的拾音器捕捉到了自由战士小队成员们的惊呼，并把它们送进了座舱，其中安妮尖锐的噪音最为清晰：“在你后面，斯科特！它在你后面！”

　　通过思维控制，斯科特让铁甲金刚快速回转，及时发现了逼近的震爆机甲。他把手伸向导弹发射拉杆，结果因维德人却抢先开了火，炙熱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打着旋儿飞离了炮口。然而斯科特的目标更为明确：战斗部漆成红色的热寻的导弹从铁甲金刚肩部的隔舱蜂拥而出，扑向因维德人黑色的躯体，撕碎了它的躯干和巨钳，把它变成了一颗炫目的火球，一颗午夜里橙红色的太阳。


第八章

[image: 02]




　　大多数评论者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成为男扮女装的抵抗组织成员以前。兰瑟早就已经是一名歌手了。不过他起先只是个很有潜力的演员，身上还有一种浪漫的自恋气质。在披着纨绔子弟或是寓言中的丑角服饰的伪装进行远征的英雄当中，显然只有他能够和文学传统产生一定的联系。但兰瑟和红花侠以及漫画故事里的佐罗毫无相同之处：他是另一种类型的聪明人。

　　                               ——《宙斯的怒吼：反射据点之旅》





　　佐尔来到奥普特拉星球之前，“生命之花”曾经是因维德人膜的万物核心。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因维德人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扩张型的好战种族，和让奥普特拉枝残叶败的泰洛星洛波特统治者们毫无二致。它们崇拜原始文化，那是佐尔从“生命之花”中萃取出来一种生物能量的副产品。它们奴役人类种植“生命之花”以维生，获取史前文化能量作为军队机甲的能源，进而以武力保障整个系正常运作。甚至可以这么说，因维德人对佐尔的发明的依赖，已变得比洛波特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监控和维持地球的居民聚居区、镇压工厂和农场的起义都锦大量的史前文化能量供应。(要是艾克西多得悉，因维德人能够在有史前文化能量矩阵的条件下另辟蹊径产生史前文化能量，一定会懊恼得要死。要知道，就是那个矩阵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洛波特战争。)这些能量储备经过人类之手，注入到适合因维德人和地球人的机甲使用的能量储藏罐中，保存在各个由“顺民”守护的地方仓库里，供因维德人使用。这些顺民能够享受到很多特权。因维德入时常抓捕人质防止顺民背叛，有时候则派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和少量走私倒卖能量的家伙来掌控他们。城镇中的人通过交换，从因维德领主手中获取一点非常有限的自由。城镇人窥探抵抗组织的情报，同时还要确保史前文化能量电池不落人外人手里，得到的只是一种貌似正常的生活。因维德人时常许可入侵前的掌权者保留自己的地位，除非需要应付新来的官方代表——瑞吉斯和她的军团监察官，城镇人通常直接处理基层事务。

　　遭遇震爆机甲之后，自由战士小队进行了休整，兰瑟趁这个空档向斯科特介绍了上述情况。尽管在他们逃亡过程中只经历了那么一小段插曲，但它还是向每个成员心中注入了两天之前尚不存在的信心。现在他们开始认识到相互间的优点和短处，同时也逐渐学着相互信任。没有经过正式投票或口头认可，斯科特自然而然地成了小队的领导，不过他的权力仅限于军事训练和行动决策。伦克则相当于长官的军士。斯科特的副手；安妮是个类似于童子军女训导员和吉祥物的角色；露可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但她的战斗本能把她和群体联系在一起；兰德是他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他没坐在大树上涂涂写写，就总是忙着钓鱼、打猎。他们唯独没有给兰瑟指派工作。

　　斯科特对兰瑟仍有些捉摸不透，但在听取了兰瑟关于因维德人的基层组织以及敌占区统治方式的详尽介绍之后，兰瑟就成了斯科特眼中的一颗新星。他假扮女歌手的来龙去脉仍是个谜，但兰瑟显然是靠了黄衣舞者的身份才打开重重难关，得到了那些情报。对于他的过去，兰瑟只是含糊地以“为抵抗组织工作”一笔带过，不过其科特明白，兰瑟的社会关系和他提供的情报一样复杂。

　　小队从草丛里找回了其他两辆旋风式摩托车，他们以捕鱼为食在河谷里度过了三天。除了恢复休整，他们还对北上行程的下一步行动作了规划。现在他们对机甲的使用格外小心，因为大家都相信兰德发现的理论。因维德人的侦察机甲和震爆机甲基本上都在有前文化能量辐射的地带活动，因此它们什么也追踪不到。不过它们展开大搜索的时候，探测活动就更加精密了，它们能够精确地辨出通常就在附近的活动物体偶然发出的能量波。不管怎么说，阿尔法战斗机的能源已经耗尽，剩余的能量连启动旋风式摩托车都够呛变形和开火就更别提了。

　　诺里斯城位于自由战士小队行进路线的东侧。因而被纳入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这座城市和其他大城市一样，是奠兰主席治理下的国家和南十字军崩溃期间由北方移民修建的，它也是南方大陆最大的几座城市之一。这座城始终保持着繁荣，城里的大型运动场馆完全值得他们引以自豪，也许那是整个大陆仅存的一座硕果。但更为重要的是，城内有二座供因维德人储藏史前文化能量的设施——一座重兵把守的好莱坞风格的城堡，这座多年以前修建的高堡俯瞰着整座城市。

　　兰瑟有一张城堡地图。

　　此外，兰瑟还编制了一个精妙的计划。

　　才过了不到一周露可和安妮就上了通往诺里斯城的大路。

　　们成了道路上一幅动人的风景——身着红衣和白色紧身裤的金女郎懒洋洋地斜靠在旋风车上，安妮还是那套军绿色的衣服和恒久不变的太阳帽，她坐在摩托座椅上。就像风景画中的小装饰品。前方约五英里就是楼房林立的诺里斯城，森林环抱着整座城市，鼓槌山和两艘天顶星战舰残骸的阴影投射在它的上方。在怪石嶙峋的山丘脚下，史前文化能量仓库依稀可辨，一条路况良好的“Z”字形公路把仓库和城市连接起来。

　　听到车辆接近的声音，露可直起身看7安妮一眼；小家伙点点头，从旋风式摩托的后座上跳下来，加入到拦车的行列当中。道路前方出现了一辆卡车，露可朝司机抛了几个媚眼，然后竖起大拇指打了个搭便车的手势。天真害羞的安妮——这些全是事先排练过的——也把两只食指搭在一起，向司机呼喊请求帮助。

　　司机停了下来。他下了车，朝这两个孤身女子和红色摩托车打量了好一阵，才弯下腰检查车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司机责怪她们没有好好维护摩托车，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解释说，车辆的史前文化能量燃料已经用完。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司机甚至没有考虑车辆拋锚的第二种可能性。当无可取代的史前文化能量电池耗尽。人们就会突然发现，过去那些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神奇的东西立刻就会变成一堆废物。黑市也的确存在，但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黑市。在因维德人、抵抗组织和“文化猎犬”【注：①指搜寻和收藏地球遗留下来的文化物品的特定人群。】的需求夹缝当中，史前文化能量已经变成了贵重的商品。

　　“我们想请你把它修好。”安妮对卡车司机说，“我们正往诺里城赶，那里有一场黄衣舞者的演唱会。”

　　戶车司机抬起头朝安妮笑了笑，“没有史前文化能量，我什么也干不了，”

　　“嘿，先生。”露可突然说道，仿佛她刚刚注意到司机头上戴着的硬顶帽，上面的双C标志表明他来自因维德占领区。“你是从仓库来的，对吗？”

　　“是啊，怎么了？”那个人突然警觉起来。

　　“就不能分一点给我们吗？”安妮把身子靠在旋风车的座椅上问道。

　　那司机哼了一声，“小孩，难道你是个白痴？要是让入发现我私自分发给养物资，那麻烦可就大了。”他抬起头，顺着机械的“咔嗒”声望去，只见一枝形状怪异的碟形激光武器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眼睛。

　　露可笑了笑，用枪一比划，“知道吗，你已经惹上大麻烦了。”

　　五分钟后，卡车司机就被拖到了路边，而且他的手脚都被捆上嘴里还塞了一截布条。就在伦克打上最后几个绳结的时候，司机还在拼命挣扎。

　　“放松点，伙计，”露可告诉司机，“我们要借用你的卡车。”她赶忙跑进树林接大伙上车，他们打开了后门。“第一步就干得不错。”斯科特说。

　　兰德双手抱胸靠在车厢上，“我以前还不知道军人也干抢劫勾当，斯科特。”

　　露可不耐烦地看了看他俩，“你们要是再说个没完，我们还走不走了？”

　　斯科特和兰德交换了一个眼神。“出发。”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不久，卡车呼啸着开进了城里。伦克开车，那个司机的硬顶成了他伪装身份的一部分。露可、兰德、斯科特还有安妮都躲在车里，但还没进入最终的藏身之处。最初的计划是当卡车进入仓库他们就躲在汽车底盘下面，不过高大的后车厢蛤他们带来了便利。他们只需要考虑怎么利用隔舱，这恰好适合他们的需要。开往仓库大门的途中，伦克把车停了片刻，好让安妮跳下汽车挤入观看黄衣舞者演唱会的人群。

　　“记住，多造些声势。”斯科特提醒安妮。

　　“行啦！”安妮应了一句，好像这话不太中听似的，“你以为我‘大嗓门’的雅号是徒有虚名？”

　　斯科特笑笑合上了车厢后门。围观的人群使斯科特震惊不已，他又想起兰德曾经说：只要人们知道黄衣舞者要到城里来，他们全都会为之疯狂。安妮跳出汽车的时候，斯科特一眼望见有座大楼的側面贴着歌手的海报，海报上的黄衣舞者正穿着吊带露背裙，头上系着发带。脚踏平跟鞋，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

　　兰瑟早在三天前就动身前往诺里斯城，当时小队还在休整。计划要求兰瑟带上流动乐队并且和当地的赞助人做好协调工作。赞助人名叫伍兹，他将负责体育馆的安全，维持公共秩序和后勤保障。这人不但是兰瑟的老朋友，而且还是抵抗组织的一名成员。

　　斯科特想到兰瑟离去时的情形——他又恢复了另类的伪装。斯科特不由自主泛起一种感觉：黄衣舞者不仅仅是穿上女人衣服的兰瑟，在她身上有一种和兰瑟完全不同的人格。随着服饰的改变，兰瑟也变换了完全不同的嗓音和动作，黄衣舞者完全是一个与兰瑟共用同一具躯体的活生生的人。斯科特对此感到无法理解，同时又夹杂着一些不安，但这并没有使他对兰瑟产生怀疑。斯科特很想知道分配给兰瑟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这时伦克敲击车厢的声音传了过来，那是叫斯科特、兰德和露可躲进车厢顶部的暗号。这个暗号说明卡车已经接近了仓库大门的岗楼。

　　通往鼓槌山的大略一直连到保安部队的营房，看守仓库的就是这支部队。营地的主管布里格斯上校是一个结实魁梧的人，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留着浓密的八字胡。此时，他正把两腿蹬在办公桌上，看着当天早报刊登出来的黄衣舞者的照片想入非非。这时，他的一位下属带着好消息走了进来。

　　“黄衣舞者演唱会的主持人请求我们派足够多的人手维持今天下午的会场治安。”下属向上校汇报。下属身着红色翻领的蓝灰色制服——这身衣服和上校的非常相似，一颗红星嵌在大沿帽的当中。因维德人允许当地人保持原有的风俗和服饰，以维持诺里斯城和遍布整个南方大陆的各个据点的稳定。“需要驳回他们的请求吗，长官？”下属继续问道。

　　布里格斯甚至懒得把报纸放下来，事实上，它正好挡住了下属的视线。他哼了一声，打断自己的幻想，这才回答说：“难道你没脑子吗？”最后上校才作出了解释，“如果黄衣舞者出点什么意外，我们的声誉就会受损。把所有的人都派到体育馆去。”

　　“可是，长宫。”下属吞吞吐吐地指出。“我们不能冒险弃守仓库啊……”

　　“胡说八道。”上校在报纸后头说道，“演唱会什么时候结束？”

　　“大概在三点半，可是——”

　　“那承运人什么时候来提货？”

　　“四点，不过——”

　　“那就没有冲突了。”布里格斯把报纸放到一边，从办公桌眉起来走到窗前，“不过会怎么样？”布里格斯指了指半英里外的“Z”字形公路那头的设施，“那座仓库的保安措施非常严密……而且。一次我要亲自负责黄衣舞者的安全。”他对下属说，“她要什么，我们就给她什么。”

　　据说那座仓库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叛教的特兰西瓦尼亚贵欧洲进口大量的石块建璋而成。它见证了一百多年的时代变迁会进步。2015年，它被一名体育赛事赞助商继承，并彻底翻修成一座好莱坞风格的建筑。大部分诺里斯城，甚至包括那座体育馆都是同一个人名下的产业。

　　这座建筑的折线形屋顶和几座尖顶外观还保留着普罗旺风格，但这种风格已经被最近二十五年以来添加的天马行空的附属物件冲淡了许多，其中在建筑物东侧的钝齿形塔楼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座塔式岗楼位于四分之三英里之外，伦克和他的伙伴们现在就停在那里。

　　“我是来检查冷却系统的。”伦克对车窗前戴着头盔的卫兵说道。

　　“你的通行证？”卫兵粗野地问。

　　伦克把证件递给他，接着卫兵走到卡车后头往里看了看。“没问题，弗雷德！”过了一会儿，伦克听见他喊道。卫兵仔细看了看通行证，然后把它递了回去。“进去以后最好别偷东西。”他警告伦克。伦克看见另一个塔楼也在检查一辆白色的卡车。

　　“知道了。”伦克告诉卫兵。

　　卫兵打开了路障，挥了挥手让他开进去。伦克挂上挡开动卡车，然后摘下帽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两辆满载保安人员的卡车朝着相反的方向迎面开过，看来兰瑟的要求得到了许可。伦克在“Z”字公路的尽头开始倒车，他把车尾对准了装卸口。一共只有三四个哨兵负责巡逻，伦克跳下驾驶室打开车厢后门的时候，那些哨兵甚至没有朝伦克看一眼。

　　“我们进来了，伙计们。”伦克压低声音告诉他的朋友们。

　　露可、兰德和斯科特猫着腰走出高大的车厢进入了仓库。斯科特打开兰瑟给他的地图，再次确认了他们当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它。”斯科特告诉露可和兰德，他指了指墙上的一根空气管道。伦克特他们搬来几个木箱堆放在墙角，斯科特第一个爬了上去。他再次检查厂地图，并透过管道缝隙往里看了看。斯科特满意地点点头，然后f露可和兰德也爬了上来。两个男人拧开接口底座上的螺丝，很快就把管道卸下来搬到一旁。斯科特和兰德爬进去，伦克则把绳索、工具袋和铝制搬运箱递给露可。她挥挥手祝伦克好运。然后跟着斯科特爬进了管道。

　　爬了不到十五英尺，斯科特就停下来低声说：“控制室在第三层。我们需要再走十分钟才能到达那里。”

　　在黑暗中。露可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这十分钟对她来说简直锋像永恒一样漫长。

　　山脚下的体育馆里很快就挤满了观众，安妮正在舞台前面干她最擅长的事情：鼓动观众的情绪。

　　“……上次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大群人冲上舞台和她一起狂欢真是太兴奋了，”安妮告诉每一个能够听到她说话的人，“甚至在演唱会结束之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跑到后台继续闹腾，那肯定是最棒的一次！我听说她可能不会再那样表演了，所以我们最好要让这次演唱会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记亿。好吗？”

　　“好！”好几个人喊遭，“狂欢开始啦！”

　　与此同时，黄衣舞者正在后台的化妆室招待来客。“她”换上了无袖的粉色上衣和酒红色裤子，头上扎着飘逸的丝带，使她的长发不会垂到脖子上。

　　“上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有些歌迷冲上舞台把现场搅得一团糟。”她（也许是作者为突出兰瑟的伪娘身份而写的）一边对着镜子描眼线，一边抱怨道，”我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绝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在这里发生。”布里格斯，仓库的主管在她身后说，镜中的黄衣舞者朝他笑了笑。“只要不发生意外招引来因维德人，我们会尽职尽责地保证你的安全。”

　　“那些可怕的生物。”黄衣舞者的脸抽动了一下。

　　“啊，他们还没那么糟，如果你对他们有一些了解的话。”主管接着说。

　　兰瑟的朋友伍兹站在化妆室的角落里，朝布里格斯意味深长眨了眨眼。伍兹是个帅气的年轻人，留着细细的八字胡，身着一套介于牛皮夹克和正式礼服之间的衣服。此时，伍兹手上正捧着布里格斯送给黄衣舞者的一大束鲜花。“我们相信您一定会处理妥当的，“上校。”伍兹附和道。

　　兰瑟看见仓库主管那张肌肉松弛的脸“刷”地涨红了。“当然，你他妈的说对了。”

　　“我还要为您送来的鲜花道谢。”黄衣舞者从镜前转过身，给布里格斯挤出一个笑脸，“非常漂亮。”

　　布里格斯色迷迷地看着她，“应该的，黄衣舞者，我们会满足您的一切要求。”

　　斯科特、露可和兰德已经到了仓库的第三层。管道的出口通往仓库的保安系统转播中心的狭小区域。斯科特和兰德着手勘察遍布墙体的导线和开关，几分钟后，他们找到了连接监控摄像机的线路，后面的事情就是小菜一碟了。露可打开搬运箱的盖子，把各种设备递给他们，伦克曾经向他们保证，这些东西能够有效干扰A/V信号（即音频、视频，不是AV……）。斯科特和兰德迅速把这些器件连上电缆，然后继续下一步艰难的旅程。

　　地图显示，进入仓储区域之前，斯科特他们必须再次钻进空气管道。只要穿过这条管道，他们就畅通无阻了——如果伦克的设备不出差错的话。他们离开管道走进一条环绕着供给房的维护走廊——除了建筑物后方的一条弯管，走廊里没有任何通往供给房的出口。兰德自告奋勇地要试试伦克的干扰设备是否有效，他冲着监控摄像机做了几个鬼脸，结果既没有触动警铃，也没有惊动警卫，在确定已经摆脱监视之后，三个人决定用工程维护车作为运载工具，井将其开往那条管道。那是一辆带有胴明灯的双座敞篷电动车，有了它，返回的时候就只需步行四分之一的时间。

　　三人在第一处弯管停了下来，开始仔细地清点。露可核对地图，斯科特负责计算他们和第一个弯管之间的相对位置。

　　“主通道下方，从右边数起第十三根管子。”斯科特说，他回忆起地图上那段潦草的标记。他指着前方的弯管，“就是那一根。”

　　管道是用细直径的金屑材料制造的，它的周长超过四英尺，从地面到直角弯管的距离至少有六英尺高。弯管是用法兰”圆盘固定的，只要拧掉把法兰固定在地上的螺丝就可以把它移开。兰德和斯科特从工具袋里取出扳手开始工作，露可也从电动车里拿出一捆绳索，把它紧紧系在附近的一根弯管上。

　　最后一颗螺丝被拧了下来，露可和斯科特把管道推到一边，弯腰朝底下张望。

　　兰德也扫了一眼，他看见热水瓶一样的史前文化能量电池整箱整箱地码在那里，乐得心花怒放。

　　“它们堆得像一座山。”兰德喊道。

　　斯科特试了试露可系在管道上的绳子。“强度应该没问题。”斯科特说道，这时，露可正把绳子的另一头绕在自己腰上。“下面的保安系统仍然在工作，不管你碰到什么，墙壁、天花板或者地面。都会触发警铃。”

　　露可坐在地上，用腿挂住管道的开口。兰德和斯科特拉住绳子：示意已经准备就绪。“好。”露可对他俩说，“趁我还没改变主意。快点把它干完。”

　　黄衣舞者的演唱会开始了。她像一颗彗星一样冲上舞台，乐已经弹起了《仰望》的前奏，成千上万的观众用欢呼声来展现他们热情。在南方大陆，这首歌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圣歌，黄衣舞者也很喜欢唱这首曲子。她两脚分开，一手搭住后腰，一手握住像翻转的杯子似的麦克风，随着节拍舞动肢体。

　　又一个冬日，

　　又一个时常闪现的灰色记忆，

　　已经远去。

　　难以启齿。

　　狂热还将伴随我们多久？

　　我们将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不顾后果点燃了引线。

　　仰望，仰望。仰望吧！

　　天幕正在坠落！

　　仰望

　　离去之前。

　　你必须知道，

　　放开视线，

　　仰望，因为天空

　　会落在你身上……

　　黄衣舞者看了看舞台的侧翼。上校布里格斯正兴致勃勃地用脚点着节拍，乐得合不拢嘴他的手下散布在舞台各个地警惕地注着现场。

　　装满从储藏室“钓”上来的史前文化能量罐之后，电动车加速离开维护走廊。进入一条石头細心蝴道。这条通道不但潮湿，而且弥漫着一股腐臭的味道，看起来已经有几个世纪没有人走过了。由于刚才一直倒挂在库房里：直到现在露可还觉得有些头晕。斯科特开车的时候，她在膝盖上层开了地图。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在维修通道里努力寻找和地图上模糊的标注相吻合的接合点。最后，她终于叫斯科特停车。斯科特下了车，顺着走廊的右墙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检视墙上的石块。

　　“就在这附近的什么地方。”露可听见斯科特说。露可看见斯科特把手按在一块石头上，突然墙壁像门一样打开了，里面露出另外一条走廊。它和现在的这条走廊垂直，一直通往下方。

　　“这就是通往音乐会大厅的走廊吗？”露可犹豫地问。

　　“我看倒像是通往地牢。”兰德在她身后说道。

　　斯科特回到驾驶座，把电动车开进了黑暗的走道，“兰瑟说这条逃生密道是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人挖的。”

　　“啊，但愿如此。”露可回答。这时，石墙在他们身后重新合上了。

　　通道陡峭的坡度对电动车的制动系统是一个巨大考验，但最要命的是他们三人已经把仓库甩到了身后。

　　兰德十分兴奋。根据他的测算结果，这条通道的确会把他们带往舞台方向。“小菜一碟。”兰德正坐在电动车后头的史前文化能量罐上面，这个位置很不舒服，“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应该多偷一些。”

　　“别耍小聪明了。”斯科特生硬地回了一句，“我们还没跑出去呢。”

　　兰德把身子往两个座位中间靠了靠。”现在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音乐会还没结束，我们就拿到了能源，伦克会张开双臂欢迎我们的……”

　　“现在他怎么突然变成了乐观主义者？”坐在枪手座位上的露可不屑地说，斯科特松开刹车踏板，电动车又继续沿着斜坡疾驰。舅喟刚伸出手拢住头发，电动车的前灯却突然照到一堵石墙，它挡挡住了他们的出路。

　　“快给我停下来！”斯科特喊道，一把拉住了手闸。

　　电动车的尾部震了一下，它随着轮胎的死锁摆到一边，不过斯科特还是成功地把电动车停了下来，没有撞上石墙。三个人看了看那堵墙，纷纷思量刚才是否错过了一个弯道。

　　“我根本就没有看见岔道。”斯科特说，“根据兰瑟的地图，这里也只有一条通道。”

　　“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图还是正确的。”露可一边用手梳理着纠缠在一起的头发，一边补充道，“我们在哪儿走错了路？”

　　“也许我们得把那堵墙推开……”兰德提议。

　　斯科特正要下车看个究竟，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低沉的隆隆声。三个人无助地回头一望，只见一块巨大的石隔板从隧道的顶端降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过丁一小会儿，斯科特才说。

　　“他们一定在想办法拦截我们！”露可说。斯科特不同意她的观点，“再过十五分钟A／V干扰设备才停止运作。我想我们一定是——”

　　斯科特突然闭口不言，这时又一种新的声音打破了这座寂静的坟墓。起先，它还像石块摩擦的声音，然后逐渐弱化成丝丝低鸣，最后变成了清晰响亮的喷涌。

　　“水！”兰德喊道，“我们会被淹死的！”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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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一个过犹不及的范例：我们从拍脑袋仓促决策到计划过于烦琐

　　                              ——兰德，《逃亡笔记》





　　黄衣舞者在舞台上迈开大步，用手——指点着台下的观众调动气氛，一边把麦克风像套索那样在头上挥动。直白的硬摇滚节奏让听众兴奋起来，他们和着舞步向舞台方向迫近，她站在拥挤的前排喊道“让我们把狂欢进行到底！”

　　黄衣舞者了看人群中的安妮笑了。她来了个即兴旋转，同时扭动臀部催促乐队略微加大音量。她转过身以极其夸张的锯齿步横跨舞台，一寸一寸地向舞台边缘靠近，诱使歌迷上前加入她的行列。

　　伍兹和布里斯上校正在舞台的侧翼观看表演。

　　“她的表演真是不可思议！”布里斯说，伍兹留意到黄衣舞者像杂技团歌手那样快速旋转的时候，上校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她真了不起……好像有人要跳上来了。”

　　布里格斯已经语无伦次了。伍兹心中暗喜。“观众有失控的迹象。”他告诉布里格斯，关切的语气显得很不自然。伍兹指了指前排的观众，人群正用力推挤保安人员连成的人墙。“您不认为事先准备一辆警车更为明智吗？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们可以用它把黄衣舞者送走。”

　　伍兹看见布里格斯的脸色一下变白了。他叫来一名把守舞台入口的卫兵，让卫兵去备一辆车在后门等候。伍兹强压住笑容，掉过头继续观看黄衣舞者的表演。

　　在舞台底下那间狭小、古旧的石屋里，伦克正盘着腿为气球充气。乐队下方的小隔间里藏着数百个充满氦气的彩色气球，不过对于忙碌碌的伦克来说，它们还有个特殊的用途。伦克把每四个气球结成一组，还小心地在上面安装了隐蔽型的传感器和推进器，这样气球就能够自动飞到诺里斯城郊外事先设好的发射信标处。自由战士小队的旋风式摩托车和变形战斗机就藏在信标附近。

　　伦克终于给最后一个气球充满了气。他爬过去关掉氦气瓶，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吸人了太多的氦气，头已经开始眩晕了。他朝房间后面的那堵石墙看了一眼，然后走上前去摸索着石块。寻找兰瑟在仓库地图上标注的通道入口开关。他没有找到任何接缝、裂口和接合郎的迹象。也许它只能从隧道内部开启，他想。他看了一下手表，无论如何，结果很快就要揭晓……

　　事实证明，电动车是防水的。正常情况下，这并不能算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不过事已至此，对于深陷隧道的三个人来说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就是说，在水位上升到一人高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坐在车里，而不是拼命排出渗漏进来的积水。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慰罢了。

　　一些四联装的史前文化能量罐漂浮在冰凉的水中。兰德正坐在电动车的前缓冲器上，脸上流露出世界末日将近的表情。

　　寻找水流涌进坟墓缝隙的努力显然是值得赞赏的，但渗水却没有停止的迹象，而且冰冷的天花板距离他们只有四英尺高了。不过，露可这个难得说几句好话的家伙竟然在鼓励兰德振奋精神。

　　“来吧，伙计，身陷困境的时候也不要丧失信心。”

　　兰德用不信任的眼神看了露可一眼，”困境？”他指了指这个地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我还要为在死前能得到一个洗澡的机会而高兴么？”

　　“是我的错，”斯科特对他们说，“我本该考虑到原有的防护设施可能还在起作用。”

　　露可摇摇头，“别责备自己了，斯科特。”

　　“让他说吧。”兰德驳道，“为什么不呢？是他把我们带到这的，不是吗？”

　　“是我们一起到这儿来的。”露可抬高了嗓门。

　　斯科特让他俩都闭嘴。“不过，我们还有一个转机。”

　　兰德和露可等着他继续解释。

　　“如果A／V干扰设备在水位上涨到更高段位前失效，我们还有可能遇上敌人的火力围剿，而不是被淹死。”

　　在舞台的侧翼，上校布里格斯看了看朝黄衣舞者尖叫的观众，忽地转过脸来盯住了伍兹。“如果那帮家伙再这么闹下去，因维德人准会派来几具震爆机甲，那我们谁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伍兹不得不表示同意。看来黄衣舞者准备结束演出了，不过她却出入意外地加演了一首曲目。观众的情绪急剧上升，体育馆里几乎已经容纳不下更多的激情。

　　黄衣舞者感觉到伍兹的不安，她转身看了他一眼。斯科特在哪儿？她问自己，这时乐队加快了节奏。她朝舞台侧翼跨了几个大步给同伴打暗号。她摸摸耳朵又摇摇头，示意自己还没有得到伦克发来的消息。

　　伍兹一耸肩，然后悄悄指了指保安主管上校表示明白她的意思，这时，上校正像一头紧张的野兽在侧翼的包厢里踱着步子。

　　黄衣舞者举起麦克风向观众问候，并把话筒对着前方，放大观众那喧嚣的应答。他们再次向保安冲击，好几个孩子成功地冲进了舞什，最后还是被保安拦住送了回去。他们得抓紧时间了！

　　斯科特、露可和兰德距离天花板已经不到一英尺了，水位还在继续上涨。几分钟以前他们就已经山穷水尽了，现在三个人正推压着天花扳上的每一块石头，祈祷其中一块能救他们的命。

　　“英雄从坍塌的石穴中逃生，那都不过是传说罢了。”兰德说道。突瞧他的手感觉到石块在移动。好一阵子他都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还是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它动了！石块动了！”

　　“她已经加演了半个钟头！”主管冲着伍兹喊道，“我要这场音乐会停止——我是说立刻！”

　　“可你瞧瞧这些孩子，”伍兹试图拖延时间，“这恐陷是他们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了。我是说，无论如何，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儿——”

　　“马上结束！”主管的口气十分坚决，“否则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音乐会。你明白吗？”

　　伍兹转身走开，他给控制台打了个手势：等这首歌唱完，他们就切断电源……

　　与此同时，伦克也正在舞台底下的斗室中踱步。斯科特迟到了，而他们却役有事先制定迅速撤离诺里斯城的应急计划。安妮和兰瑟应该不会有事，但伦克却会被仓库塔楼里的卫兵认出来。就在担惊受怕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动静。他立刻转过身，却看到了被大水漫成落汤鸡的朋友们从分开的墙体中走出来，每个人的手上都提着几个史前文化能量罐。

　　“嗨，总算来了。”伦克看着他们湿漉漉的衣服。“碰上了什么事——你们是从河里钻出来的，还是怎样？”

　　“说来话长，”斯科特急匆匆地说，他已经开始往气球上挂能量罐了，“给兰瑟发信号，我们在路上把它们放出去。”。

　　黄衣舞者知道控制室已经收到了切断电源的命令，于是，她就，尽可能地拖慢最后一首歌的速度，她延长了合唱部分井鼓励听众加人其中，希望斯科特能够在最后关头赶到。可现在她已经尽了最后一分努力，乐队也弹完了冗长的和弦音，她只得结束演唱。这时，她听见左边耳环里传出一个细小伹却清晰的声音。是伦克发出的信号：斯科特成功了！

　　“谢谢你们！谢谢，所有的热心观众！”黄衣舞者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向麦克风大声喊道。黄衣舞者指了指安妮，然后她一小步一移动。准备进入后台。

　　人群朝着天空指指点点，在溜进舞台侧翼从人群消失之前。安妮还抬头望了望布满天空的彩色气球。

　　“我爱你们！”黄衣舞者离开舞台的时候还加了一句。

　　计划要求斯科特、露可和兰德混入黄衣舞者的随行人员以及保镖当中，当然这些人都是伍兹逐一挑选的。伦克的任务就是，确保停在后门恭候的警车安全地落入他们的控制。

　　这个任务倒是很容易完成，事实上伦克从侧门溜上车的时候里面的保安正在打瞳睡，伦克的一记重击帮助那名保安进入了更深的睡眠。斯科特、露可和兰德钻进了盖着帆布的警车，这时伦克把保安拖到一旁，换上了他的警服、长裤和头盔。片刻之后，安妮出现了，跟在她身后的是拎着两个行李箱的黄衣舞者。布里格斯上校还在体育馆化妆室的门口，不耐烦地等待歌手的到来。伍兹派出的随员拥簇着黄衣舞者走到后门出口，他们故意把后台的秩序弄得混乱不堪。

　　“你还是活着出来了。”黄衣舞者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大型警车，把她的手提箱递给斯科特。

　　“永远也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兰德语重心长地说。

　　黄衣舞者把兰德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才困惑地问：“你们怎么全都湿透了？”

　　“得了，快进来。”露可插了进来，“晚上睡觉前再慢慢给你讲故事吧。”

　　黄衣舞者爬进警车后部换了身衣服，就重新变回了兰瑟。兰德也掀开后座的帆布帘钻了进来。安妮在副驾驶座位坐好，这时，面带微笑的伦克也上了驾驶座。他知道自己穿着小号的制服和头盔的模样十分滑稽，可最后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警车很快就在刹车声中离开丁舞台人口，摆脱了先前发现他们行踪的歌迷。站在门口的伍兹也很高兴，他默默地祝福黄衣舞者和她的朋友能够顺利地离开这里。

　　在化妆室门外等候的布里格斯上校不耐烦地看了看他的手表，暗地里抱怨这个女人换衣服太过磨蹭。他真想闯进去，但又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她最脆弱的时候把她据为已有。可当他手下的一名卫兵跑来向他敬礼汇报的时候，这个幻想很快就变成了泡影。

　　“有人潜入了仓库。”他的手下急匆匆地报告，“三十箱史前文化能量罐失窃！”

　　上校的嘴都合不拢了，“可——可……东西是怎么丢的？”

　　“他们使用某种干扰设备避开攝像机的监控，然后到达维护通道，向下潜入了储藏室。”

　　布里格斯一把抓过那个人的衣领把他拖到跟前，“他们是怎么混过塔楼的？你们检查过所有的过往车辆吗？”

　　“是的，长官，我们搜查了所有车辆。”那卫兵费了好大劲才说出话来，“他们一定是找到了其他入口。”

　　上校用力把那卫兵推开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又转过身来看着；卫兵。“全城搜捕！设置路障！我要把他们逮起来——抓活的！”

　　卫兵向布里格斯敬礼，“我们会尽全力执行任务。可我们的人“部分都还在外面维持会场秩序。”

　　“别理什么会场了！”布里格斯吼道，“把所有的人都派出去。”

　　警笛很快就响彻了市区的大街小巷，保安搜遣全城所有的角落寻找那一小队窃贼。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伦克已经把车开出了城，朝上校布里格斯派人设置的路障开去——由于人手调配不及，保安部队正试图在所有的出口设置路障。

　　随着刹车的尖啸，上校本人的警车在鹅卵石铺就的广场上停了下来，另外三辆车也开到此地和他会合。布里格斯跳出警车走到他的一名中尉跟前，要听中尉汇报最新的情况。

　　“别跟我说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布里格斯警告浑身筛棉的下属。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是乘警车逃跑的。”中尉补充道，“我们正派人盘查所有的警车，核对车内人员的身份。”：

　　“很好。”上校布里格斯踌躇了一下说道。然后他又问：“你是调你让手下的人互相盘查？”他正要再说些什么，却突然听见什么东西掉在身后的声音，像是有东西从屋顶上滑下。一转身，布里格斯触看见扎在一起的红、黄、绿三色气球，下面吊着一个东西——他向饿走了几步，才看清那是什么。

　　“史前文化能量罐！”上校跪在氦气球和贵重的运载物旁边大声喊道。布里格斯抬起头，看见几十上百束气球在东北风的吹拂下在城市上空漂浮。“把所有的气球都找回来，”他命令中尉，“如果有必要就把气球打下来！……还有，去给我抓那个唱歌的。”想到演唱会气氛热烈的终曲，他急促地补充了一句……

　　布里格斯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座车，这时，一辆仓库开来的卡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

　　“找到他们了吗？”布里格斯急切地问。

　　“没有。”开车的保安回答，“不过因维德巡视员已经到了仓库……他们要找您问话……”

　　逃亡的卡车和导航气球几乎同时到达了信标发射器的所在地——诺里斯城郊外东北，树林里的一片开阔地。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跳出卡车开始回收能量罐。露可和兰瑟向旋风式摩托车跑去，这时他们听见安妮的喊声，只见她的手正指着天上。

　　“因维德人。”

　　五具震爆机甲正从西南方快速逼近，但距离他们还有好几英里。

　　斯科特告诉大伙尽可能多带几个能量罐，然后立刻到车上去。兰瑟已经穿上了战斗护甲，他径自冲到一辆旋风式摩托跟前，往引擎下面汽缸形状的燃料电池里塞进一个全新的能量罐，他骑上摩托打开点火装置，兴奋地看着能量显示器重新恢复了生机，发出前所未有的亮光。不远处的斯科特也坐进了变形战斗机的座舱，伦克在为他重新加注燃料。

　　露可也准备启动她那辆红色的旋风车，突然她看见兰瑟弹跳起来变形为战斗铠甲模式。在她旁边的兰德也穿上了最后一套旋风式护甲。

　　“兰德，你换上新能量罐了吗？”露可敢肯定兰德准是忘了这事，故意这么问他。

　　“噢，对呀。”兰德赶忙下车，弯下腰插入新的能量罐。

　　“这个笨蛋！”露可说了他一句，便启动摩托，很快变形为战斗铠甲模式。兰德跟在露可后头完成了变形，两个人加速追赶冲在舶头已经和两具因维德震爆机甲展开战斗的兰瑟。

　　兰瑟把震爆机甲引到地面上，几个弹跳避开了巨钳的猛击。捕中一具因维德机甲恼羞成怒，打算用肩部的火炮来解决兰瑟。

　　兰瑟突然看见炮El喷出火舌，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露可和骂德已经赶到了兰瑟身后，三个人开始同时面对敌人凶猛的火力。

　　“在阿尔法战斗机赶到以前，别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兰瑟通过旋风式摩托的战术网络说道。

　　两具震爆机甲飞上天空，向下俯冲扫射。不过兰德已经盯上了一具震爆机甲，在因维德人动手之前，发射了藏在肩部的蝎式导弹。震爆机甲的面部挨了两枚导弹，黏稠的绿色液体从里面流了出来，

　　在斯科特驾机起飞之前，战局已经发生了出乎意料地扭转：绸可干掉了第二个家伙，兰瑟也打发了第三具死缠住兰德不放的震蛔机甲。

　　地面上还有最后两具敌机。它们向不断逼近的阿尔法战斗机倾泻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然而斯科特勇敢地迎着炮火，射出了调战斗机的复仇火焰。随着最后一跳，一具因维德机甲虽避开了阿尔法战斗机愤怒的红头导弹，可是停在地面上的第二具机甲却被打个正着。

　　斯科特继续向第五具——也就是最后一个因维德敌人开始了俯冲。它又一次躲了过去，并且用顶部的火炮向斯科特疯狂地还击。挪科特像障碍滑雪一样避开了毁灭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并在拉起俯阔之前射出了一枚导弹。那导弹咬住了敌人，正打在震爆机甲的上膊部，把机甲从当中炸成两段。

　　斯科特爬升到高处，猛地来了个倾斜转弯，飞离了诺利斯城和遮蔽城市的巨大山丘。他发现下方有一排警车，正从城内向这一片狼藉的森林开阔地开来。

　　收到斯科特从战术网络发来的警告，兰德、露可和兰瑟重新变形为旋风式摩托。安妮和伦克，则跑前跑后忙着收集落在地上的史前文化能量罐。在斯科特的强烈坚持下，他们开动警车跟追旋风式摩托加速前行，血红的落日照射在这群自由战士的背上。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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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可的家乡（沟渠镇，过去也被称作洞穴城）代表了典型的不则城市的规划风格，这种风格在两次战争期间(第一次和第二次波特战争)曾被广泛采用。这种城市规划是遗蔽行动的一部分，是对敌人入侵威胁的产物，它被用来应对各种现实和虚幻的威胁十天顶星人、泰洛星洛波特统治者、因维穗人，或是那些自称为征厚的侵略势力。这些城市大多都建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方——岩罚地的顶部，峡谷底墙，以及最为黑暗的地方——所有那些被创始和未来的领袖认定为易守难攻的区域。

　　                                  ——“南方大陆”，《第三次洛波特战争史》，第22卷





　　兰德的日志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迎头痛击诺里斯城的保安部队，没花多少力气就打稠们昏头转向。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斯科特还从阿尔法战斗机上发射了几枚导弹掩盖我们的逃亡路线。大多数警车可能一看到变形战斗机就立刻掉头逃窜。我们只能猜测因维德人会采用怎样的手段报复，它们起码会砍掉几个人的脑袋，并挂在竿子上。

　　“我们都非常兴奋。事实上旋风式摩托车能够占据上风，全靠注了新的史前文化能量。斯科特认为，因维德人制造的能量罐要比去二十年来地球机甲使用的玩意儿强得多。唯一拖后腿的就是我们抢来的那辆警车。不过这个东西虽然有不少缺点，但也总比让伦克和安妮坐到旋风式摩托车和战斗机上强。令我们感到迷惑的是，困维穗人为什么不多派一些震爆机甲把我们彻底打垮呢——要知道，三辆高速行驶的旋风式摩托是非常容易成为跟踪目标的。可斯科特却解释说，这是敌人在先前的遭遇战中就暴露出来的战术弱点。我想尽办法要从他嘴里多套出点什么。可提到泰洛星以及他所见过的其他星系时，斯科特总是闭口不谈。

　　“我们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向北行驶了两天。伍兹曾经给了兰瑟一些代购券，我们路过一处聚居地的时候，用它换了补给物品和睡袋。这片土地既贫瘠又难走，土丘、突岩和台地构成了这里的主要地貌，这一点和诺里斯城用边较为类似，不过，一些天蓝色的小湖泊和小片的阔叶林使这里的景致变得柔和了一些。我们在一个冰凉的湖边搭起了第一个真正的帐篷。先前我们还遇到了十几条野牛，其中一条成了我们枪口下的猎物。我们不但吃得好，有了睡袋后，我们还休息得好。斯科特用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简报方式，给我们总结了那次诺里斯城的突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团队，而不是六个搭伙的逃亡者。

　　“我坚持认为应该在树林里扎营，可是其他人却非要享受湖边的阳光。我让安妮负责捡柴火，可她却总是在周围找些快要石化的硬木。(其实我们并不是非得生火不可——就我而官，大多数烹饪工作都是用丙烷炉完成的。可是野营却使他们想到了生火，再说我也小想破坏人伙的兴致。)没在维护旋风车和VT战斗机的时候，伦克就拿把刀子削点什么。斯科特负责清洁和维护武器，兰瑟发现在我们中间很容易放松自己，他时常非常自然地进入一半是自由战士兰瑟，一半是黄衣舞者的中性状态。他在一个旧锅上打了些小孔做成了淋浴头。他打些水放在火上烧热，然后把水倒进那个事先打好漏洞并架在树枝上的锅。伦克却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有一次他在兰瑟洗澡的时候闯了进去。真是滑稽遣顶的一幕，兰瑟把伦克称为‘鲁莽的傻瓜’；而伦克却惊讶地发现，兰瑟竟然要求大家都要谦让。

　　“露可是唯一和大伙保持界限的人。我看见她独自一人站在湖边，心不在焉地把石子丟进水中。显然，她心存困扰，却又不愿与我们共同分担。斯科特也有点心不在焉。现在我已经弄清了事情的理由，不过在当时我能感觉到的，就只有露可的不安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助。队里唯——次谈及露可这事是在她向安妮发怒之后，而蠢时安妮不过是劝她到篝火边上来和大伙待在一起。”

　　“你觉得她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伦克问我们。

　　“女人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多变。”兰瑟很在行地用黄衣舞者阔嗓音说道。他刚淋浴回来，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绒布长袍，头上还匐着一条头巾。

　　“还是让她一个人待着吧。”我提议，“她会振作起来的。”不过斯科特却不同意我的看法。”

　　“不，这是两回事。”

　　“算了吧……”我才说了一半，斯科特却站起来找露可去了，我鬼使神差地跟在了他后面，也许是因为担心斯科特会赴我不在场的时候抢先得分吧。”

　　“露可正站在湖边，她甚至没有答理斯科特的呼唤。我看见斯碉特微微一耸肩，拉出挂在他脖子上的小物件——那是玛琳在她的习船坠毁前不久送给他的。我不知遭他在想些什么，不过最令我困扰的是，露可的郁郁寡欢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小队的情绪。”

　　“然而。我们突然有了更大的麻烦需要处理。”

　　“我看见斯科特和露可同时转过身盯着远处，于是我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因维穗飞船逼近的声音使它从山丘后方出现之前就暴露了身份。这是一艘大型巡逻飞船，这个红褐色的家伙火力是震爆机甲的两倍。我跑到篝火前把它踩灭，这时斯科特和其他人都跑进树林。因维德人没有找到我们，这堆舞火似乎也没有把它吸引过来，尽管我们都知道巡逻飞船收到的一贯命令是消灭所有会动的东西。我最担心的就是露可的旋风式摩托，她竟然轻率地把它留在了湖边的平地上。”

　　“巡逻飞船沿着湖岸掠过，它直接越过仍然冒着余烟的篝”然后朝着湖面飞去。然后，它突然改变了方向，用光学传感器扫描这片树林。我低声祈祷，希望它没有发现我们。总算熬过了这段时间，因维德人从湖面上升，飞高了这片小小的世外桃源。”

　　“简直就在它的眼皮子底下，”那个家伙刚一消失我就说道，“不过，看来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

　　“啊……“斯科特忧心忡忡地摇了头‘我敢肯定它们发现我们了。”他看见我懊恼的神色，连忙补充说，“也许它回去搬援兵……如果我们还待在这里，那可就蠢到家了。”

　　“伦克正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待在这里只能束手待毙，如果它们要动真格的话。我同意转移。”

　　“那我们快走。”斯科特说。

　　“我跪在舞火的灰烬旁边，还有那么多吃的……”

　　“兰瑟逛荡到我身边，从长袍宽大的袖子里伸出柔软的手臂，装模作样地打了个哈欠。“喂，反正它们看起来也不怎么可口。”他夸张地说。

　　“贸然行动只怕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过附近的高地倒是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掩护。整个下午我们几乎都是一边前进一边回头张望，同时还要留意斯科特从战术网络发来的警讯，然而一个因维德人也没有出现。看起来我们似乎根本就没被发现，不过也没有一个人提起那座被放弃的营地。高地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我们发现一处宽阔的针叶林可供我们过夜。就连兰瑟也承认(我做的)牛排的味道十分可口，而一直闷闷不乐的露可却整天独自单人独骑，像是勾起了什么回忆。

　　“半夜里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露可没在她的睡袋里。我迅速向四周张望清点人数，却立刻意识到守夜的是斯科特。(当时我心不在焉瞎猜的，其实他根本就没在守夜，毫无根据的妒忌心理使我再一次感觉自己成了受害者。)我打开睡袋钻了出来，脑子里胡思乱想露呵和斯科特亲密地待在林子里的情形。来吧，靠在我的肩膀上，把所有的委屈都说给我听吧，露可！我几乎可以听见斯科特的声音，可是她应该靠在我的肩膀上！”

　　“一轮满月低垂在西边，在遍地厚厚的松针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在昆虫的呜叫声中，我悄悄穿过树丛，看见露可独自一人站在开阔地上一棵孤零零的大橡树旁。她的旋风式摩托就停在旁边，她显然是在大伙睡着后才把它推过来的。她像是盯着刻在树干上的什么东西，不过距离太远，我看不清。

　　“我听见她说：‘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按飞来我所知遭的就是她跳上旋风式摩托高开了这里。我跟在后面想，叫住她。树干上刻着一个人的名字——罗米。对我来说它没有任何意义，但它显然触动了露可的内心。我跑回去把摩托推到距离树周一百码开外的地方，才开动旋风车追了下去。”

　　“跟上露可并不困难，而且明亮的月光使我不用开启前灯就够清晰地看见她留下的轮迹。我立刻明白，她此行显然有自己的目的地。她颇着大道穿过树林，向北行驶了好几英里，然后掉转车头向东，开上一片贫瘠的、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的大地。她可能就在我l面半英里左右，突然毫无理由地向右边急剧拐弯。幸好我在没有看清她的拐弯地点时就及时减速，因为前方突然出现一个陡峭的断周我赶忙剃住旋风车，猛地一甩车尾，终于把车停在一条和街区差不多宽的裂口边缘。在暗中，我看见裂开地的下方是两排紧挨着峡谷的两侧而建的荒废建筑，楼房的高度和峡谷深度差不多，中间只隔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远处的露可在一个地堡状的入口前消失了，这个凸起的路口和大地浑然一体，就像露出地面的岩层。入口的附近还有两个巨大的坑道顶盖，我猜想那应该是地下城市的通风系统。”

　　“我加大旋风车的油门加速冲进了黑黝黝的隧道，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

　　“阴暗的城市呈现出荒凉废弃和恐怖幽闭的气氛，这与峡谷的岩壁不无关系，可那种胁迫感却和它独特的选址毫无关系。露可仍然没有发现我的行踪。她把旋风车停在街道当中，然后下车。她来到一间位于楼房底层的公寓，向透着亮光的窗户窥视。我正想走上前去结束露可的小把戏，可又突然想起自己干的是同样的事情。我决定还是暂时不插手，也许可以为露可放哨把风，并且以局外人的身份监视事态发展是个更为理性的选择。我有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听到露可喊了一声‘罗米”这时有个穿着黄衬衫的男人从窗前闪过。树干上刻的字迹以及露可对这个地区的熟稔，所有的谜团一下子就解开了，她曾在这里待过，也许就是当地人。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露可猛地抽了一口冷气，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离开了那扇窗户。”

　　“莉莉妹妹？”露可轻声问道。

　　“露可倒退了几步，启动旋风车轰轰地开走了，我瞪了一脚把摩托车挂上档也跟了上去。我真想马上把露可拦住和他谈谈心里话，可是街道两旁突然出现了三四辆摩托车，它们从通往悬崖的小巷从出来，挡住了露可，车辆装备勉强可以在街道上行驶，疯狂的车手们穿的都差不多，一色莫霍克风格的光头，他们追着两个年轻的小姑娘，一路上对她们大肆嘲弄和挑逗。我看见一个留着莫霍克式光头的家伙将摩托开到她们身边，抓起啤酒瓶往她们身上泼酒。其中一个浅黑色皮肤的姑娘摔了一跤——她穿着长统靴和连衣裙，模样倒是蛮可爱的一骑手们把她围在中间，驾车绕着她兜圈子，嘴里尽说些不堪入耳的脏话。那群人当中只有一个戴了头盔，他抓住另一个姑娘，尽管那姑娘愤怒地挣扎，但他却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

　　“这个时候，露可的摩托像楔子一样插入了骑手的圈子。就在他们将要抓住跌倒的姑娘时，露可打开旋风车的大灯。把灯光射向那帮家伙。骑手们全都愣了，他们伸出手护住眼睛挡住那遭强光。

　　“你们红蛇帮还是老样子！”露可喝遭。她把前轮摆到一边，好让那帮人看清她手里的武器。“好了，别告诉我你们已经忘了我是谁……”

　　“其中一个留着莫霍克光头的家伙看了露可一眼。我留意到他斕臂上有一个蓝色的心形纹身，苦着脸说：‘啊。是露可’”

　　“两个姑娘从他们手中挣脱出来，跑到露可的旋风车旁边，其中一个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起来。

　　“我看自打我离开以后，你们这群小瘪三就把这里闹得鸡犬不宁。”露可接着说。

　　“那群不法的骑手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哈哈月笑了一阵开着车扬长而去，临行前还不忘警告露可，说她回来是犯了一个大错。

　　“斯卡尔说得没错，”我听见一个姑娘对露可说“你最好还是快走。这里的局势已经不比从前了。现在，红蛇帮的成员是过去倍。”

　　“五倍？……难道罗米就袖手不管吗？蓝色天使还在附近活动吗？”

　　“他们已经解散了，”另一个姑娘在抽泣声中说道，‘他们四分五裂。罗米现在整天和……’

　　“说下去，休——我已经知道了’

　　“和你的妹妹在一起，”休说道，把头低了下去，“罗米一个人无法跟他们对抗。没有人能做到。”

　　“峡谷的东侧比另一头更宽些，这里竟然还有个维护情况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园。后半夜露可就是在那儿过的——尽管也没多长时间——她仍然没发现我就在离她五十英尺之外处。到了早上，一辆小车开进了公园，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和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打开汽车的后羞，向看起来似乎相当稳定的客源兜售加注罐装丙烷气体，交易持续了大约一个钟头。露可观察了好一会儿，直到他们为最后一个客户完成服务准备收拾东西走人的时候才现身。我猜到这两个人显然就是罗米和露可的妹妹莉莉，不过在露可开口之前我还是无法证实这些。

　　“露可事先就把旋风式摩托车停到了宽大的石台阶顶部，在那里，他们两人的营业区一览无遗。她启动摩托向他们昭示自己的存在。那个男人顺着声音抬头望去，他说：‘谁在那儿……’接着又是一声充满惊喜的‘露可’！

　　“可她却冷笑了一声作为回答。‘罗米，你怎么会听任红蛇帮控制这个地方？’”她质疑道。

　　“欢迎你回来。”罗米感到有些困惑。

　　“休告诉我红蛇帮的规模扩大到过去的五倍。”

　　“我一直在为你担心，露可。”

　　“你撒谎！她呵斥道，“你说你真的为我担心，可阿替拉和他的红蛇帮众把我踩在脚下的时候，你和蓝色天使的其他成员却根本不闻不问！”

　　“露可——”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罗米？’露可说着说着就哭了，‘你糟本不知道他们怎么对待我……。打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在此立足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小女孩从汽车后面走了出来，惊讶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现在她哭着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露可。

　　“你误会了——那件事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小女孩说道

　　“她是露可的妹妹！我暗想。莉莉是个黑发的小个子姑娘，她身穿白色褶裙和酒红色的毛线衫，从外貌上看，她和这个一头金发啊姐姐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罗米没有逃跑——他想帮你，可是却中了红蛇帮的圈套，他们把他打得遗体鳞伤，几乎一个月都不能走路。红蛇帮就是要让你以为罗米对你弃之不理。他们知道你会离开蓝色天使，而没有了你，蓝色天使就失去了灵魂。所以你一走，一切都四分五裂了”

　　这下子，露可却流露出迷惑的表情。

　　“够了。”罗米对莉莉说。

　　“请你不要责怪他”莉莉说，“他跑遍了每一个角落寻找你的踪迹。”

　　“露可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个是过去的恋人，一个是她的妹妹。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她问道。“你们两个我谁都不相信！”

　　“莉莉向前走了一步。‘再说，你也不能指望罗米一个人对抗整个红蛇帮呀。”莉莉指了指那辆货车和罗米。罗米紧闭着双唇，我翻这种场面肯定让他感到窘迫。我们正试着开始一种新的生活，露可。罗米不会再干过去那些傻事了。他……他已经成熟了。’

　　“我以为露可会抓住这句话反唇相讥，但她没有。事实上，我月觉到她的火气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

　　“红蛇帮的确是一帮恶棍，”莉莉接着说道，“可只要不主动惹他们，他们也不会多管闲事。罗米没有阻止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我们大家。”

　　“露可笑了，所以你放弃了，对吗，罗米？”

　　“我不敢肯定露可在想些什么——也许她认为罗米也同样放弃了他对她的情感。无论如何，莉莉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而且露可也开始理解他们的立场。“我猜准是哪个书呆子让他开了窍。”她把矛头对准了莉莉。

　　“莉莉正要说话，这时露可昨晚搭救的一个女孩跑上了台阶。她的名字是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快离开这儿，露可！”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红蛇帮派人在沟渠城的每一个角落寻找你的踪迹！’

　　“只见露可笑了笑，‘太棒了！’她说着开动了旋风式摩托。她问罗米，红蛇帮的老巢是不是还在那个被称之为‘高速公路的地方，罗米点点头，提醒她：‘露可，你别指望——’”

　　“我等的就是这个，”露可告诉罗米，“我要报仇！”

　　“露可给旋风车挂上挡位，一溜烟地走了，却把我们丢在这里为她的安全而担忧。”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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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担当起重任前往反射据点这一事实就月以证明他们的勇气；长途穿越敌占区的事实也印证了他们高超的技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路上他们给沿途居民带来了不少麻烦谁能指出在伯纳德小队足迹所到之处，有哪一块殖民地幸免于受，骚扰了呢？

　　                          ——布历泰·塔尔，摘自《宙斯的怒吼：反射据点之旅》





　　“露可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出来了。我启动旋风车，从灌木丛开了出来，结果把罗米和莉莉都吓了一跳。我来了个前轮离地的特技动作，然后吱的一声刹住摩托，把车尾侧滑到罗米的方向，这两下子看得他瞠目结舌。

　　“好啦，别站在这儿发呆了，”我对罗米说“快上来，我们好她一臂之力。”

　　“罗米意味深长地看了莉莉一眼，上了摩托车。我看出莉莉想拦住他，但她知道这没有用。不单是为了罗米。罗米也必须为自己握这件事情。我是说，没有人会愿意被人看做是凯龙那样的冷血动物，哪怕只是一场误会。

　　“我像骑士那样朝莉莉点了点头，然后加大油门开上了台阶。上坡的时候，我发现罗米竟然一直死死抓着座椅把手不放。我得承认我喜欢像罗米这样的以摩托恶棍自居的人，他们是废弃地里最常遇到的人，我都已经见烦了。

　　“开到台阶顶部，我问罗米刚才露可提到的‘高速公路’在什么地方，他直接冲着我的耳朵大声地告诉了我。我加大油门，沿着遭路没有损坏的地方疾驰，很快就把狭小的市中心甩在了后面。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具因维德机甲造访了斯科特和其他人。我一直担心他们发现我和露可离开营地后会发生意外。也许他们会以为我们受够了斯科特关于寻找反射据点的说教，决定结伴离开或是各奔东西。后来我才知遭，安妮始终坚持要把我们找回来。而斯科特却有不同的意见。我更倾向不去干涉别人的私事。’这句话是安妮转述给我的。不过我猜得没错，他们最后还是多等了一天，他们认为我们会顺着原路回到那里。在北上的途中，他们很有可能错过沟渠城，不过斯科特竟然鬼使神差地找到了这座峡谷里的城市，当然这和因维德人提供的小小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因维德机甲一大早就气势汹汹地杀到了营地，在那片美丽的森林里大肆破坏。敌人的首脑又派出了大家伙：就是我们遭遇黑熊时看到的那种机甲。自由战士小队根本没有还手之机，只得压低脑袋把自己藏起来。后来，我们发现的另一件事情：敌人发动进攻以前，阿尔法战斗机、兰瑟的旋风式摩托和其他东西都没有被启动，也就是说即便没有启动史前文化能量，敌人的战斗单位也有办法找到这些战斗武器。

　　“尽管如此，斯科特最终还是登上了阿尔法战斗机。他在因维德入把营地化作灰烬之前，驾驶阿尔法战斗机升上了天空。不过这只是他遭遇到的第一个不幸。因维德机甲排出阵势，以空前的阵势紧紧咬住斯科特的尾巴，在树林的上方无情地倾泻着致命的等离子湮光弹：当斯科特一眼瞥见沟渠城所在的峡谷时，他就看见了自己的出路。他把尾随的因维穗人引到了这座看似荒废的城邑中，要在这里和它们大干一场。

　　“快到‘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听见了隆隆的雷声，后来我才矩道，那是斯科特发射了八枚热寻的导弹击毁了一具因维德机甲。

　　“所谓的‘高速公路”其实就是红蛇帮的老巢。它在一座只剩骨架的十五层建筑的屋顶上，这座建筑与临近的(同样废弃的)十层修车场被一些胡乱修建的坡遭连接着。罗米和我赶到的时候，也只比露可稍晚了一小会儿。这时，她正独自一人勇敢地向十多个骑摩托车的红蛇帮成员挑战。在人群的中间坫着红蛇帮的头领。这个相貉凶恶的大块头叫阿替拉。他的个子至少有六英尺六英寸，体重大约有两百八十磅，浑身上下都是结实的肌肉。他和大多数流氓头子一样腆着个大肚皮，穿着半是随意、半是正式的装束。他的眼窝里嵌着一副风镜，镜片只有瓶盖大小。黑色的皮护腕、皮护胫和护膝，他身批斗篷，头上戴着维京海盗风格的两角头盔，整个人就像条危险的眼镜蛇。在他的无袖T恤正面绣着S形纹章，即使他的母亲恐怕都不会喜欢他那张脸——数不清的麻子中间还长了个又大又扁的鼻子

　　“我得承认，露可，”我们刚躲好，阿替拉就说道。‘你真有种。不过你竟然这么愚蠢，胆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说着，阿替拉指了指周围的那群人，他们也以杂乱无章的喧串作为回应。话里的潜台词非常明显：他们会狠狠地修理露可一顿。和这一次相比，上一次恐怕只能算是温柔的抚摸罢了。

　　“我看你这次完蛋了，露可。”阿替拉又说了一句。

　　“如果说露可会害怕，那就算我瞎了眼。她穿上了全套旋风车战斗护甲停在遭路的另一头。即便如此，她看起来还是那么的脆弱。她跨骑在摩托车上瞪着那群家伙，凤吹乱了她那金色的头发。

　　“你是个懦夫，蛇头。’她反唇相讥，“要是没有这群走狗。你就只是个废物。”

　　“在第一场小小的交锋进行的时候，我们就停在露可的后上方，楼房顶层一个破损的露台上。罗米急着要下去帮忙，但我叫他稍安毋躁，起码等他们规矩定下来再作行动。

　　“你这个卑鄙小人。”露可说，‘你虽然人多，而且手下没有一个流氓敢跟你抢老丈的位子。可我还是觉得你只是外强中干，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

　　“这才是老头的摩托酒吧里让我一见倾心的露可……除非阿替拉的身手比她遇到过的肮脏的因维德人更灵便，否则，阿替拉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可怜的流氓，我确信这一点。”

　　“面对露可的侮辱，阿替拉在她发出挑战之前说了几句很不明智的辩白：‘是吗7那就比试一下吧！’

　　“就你和我”她对他说。‘一对一，当着你所有手下的面，而且我不会让你难堪。我们甚至不需要搏斗，只要比一场赛车。’

　　“赛车？’阿替拉狂笑，‘我想这一定很有趣。’

　　“露可笑了笑说：‘走横梁，她伸手朝左边一指。

　　“这句话博得了满堂喝彩。直到罗米为我指明，我才知道那条横粱为何物。它就是郡条横跨街道两侧将高楼或是其他残存建筑连接起来的‘高速公路’。无论啣一段，它都不超过一英尺宽，而在街道上方楼顶之间的距离却超过一百五十英尺。这还没完，更绝的是‘横梁’并不完全是直的。它的中间部分略为拱起，而且谁也不清楚拱起的具体位置，它足以测试任何一名车手的勇气。走上横梁只是游戏的一部分，走到横粱的另一侧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显然，在所有人的眼里，走横梁俨然是沟渠城的一种仪式，是一种以死亡作为结局的开始，”

　　“就在我观察周围情形的时候，罗米从旋风式摩托上爬了下来。我们不能让她冒这个险。他流露出强烈的愤慨之情，差点令我重新评估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阿替拉也想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尽量避免这次挑战。他对手帮——的乌合之众说，他原本期待的是与露可进行一场搏斗——蠃的人可以随意处置对方。阿替拉的手下便不说话了。

　　“现在把这只小鸡的毛给我拔光！”阿替拉叫嚣，恶狠狠地瞪了露可一眼。：、

　　“我完全能够理解阿替拉内心的忧虑，但要是换了我，我就会指出露可的旋风式摩托车不仅比他那辆老旧的神风式更快，而且还共有变形能力，更有甚者，即便露可在走横梁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她能飞越这段距离到达对面的屋顶。不过，我想也许阿替拉从来就没有见过旋风车这种东西。”

　　“这时，罗米和我肩并肩地站在楼顶的露台”在我们的下虱阿替拉和他的手下正幻想着怎样拆掉露可的骨头。我觉得时机已到，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众果然停了下来。便抽出H一90。朝天放了一枪，结果那群乌合之众果然停了下来。

　　“都站着别动！”我警告他们。手里有枪说话自然更有分量，我已经略微感受到阿替拉的老大作派是怎么回事了。定的规矩，让他们两个一对一地赛一局。就按这位女士露可对我的突然出现要比其他人更为惊讶。我想，对她表示支持总要比罗米劝她打退堂鼓罗米的到场和露可走横梁的创意一样引得红蛇帮众议论纷纷。看来。红蛇帮的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蓝色天使的前任领导会出现在他们的蚰盘上。

　　“……别担心，罗米，我不会输的。”露可说她想隐藏起自己的关切之情，但做得不是很成功。“我的车技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艰难地看了看罗米，向他的支持表示感谢。你能回到这儿是件事”她笑了，“它驱散了我心里许多痛苦的回忆，甚至比你想的还多……”

　　“露可。”罗米说道。

　　“我妹妹就全靠你照顾了。”露可又添了一句，启动了旋风车。

　　“我走下台阶，漫不经心地把手枪瞄向阿替拉所在的方位。‘你不会临阵退缩的，对吧？’我问他，不过如果他拒绝参赛，我反而不如道该怎么办才好。

　　“红蛇帮的帮众给他们的头领加油打气，阿替拉走上前来接受了挑战。罗米隆重地为露可戴上头盔，有些红蛇帮的帮众也跑到楼顶的侧面寻找最佳的观看位置。

　　“比赛前的准备无声无患地开始了，没有什么预备步骤，也没有通常比赛开始前都会吹响的号角。露可和阿替拉在两側的旗手身边就位，各自距离横粱约一百英尺，在起点处，一个穿着T恤工作服、留着光头的红蛇帮众跳将起来，他一声大喊挥动了小旗。两辆摩托朝着，横梁，冲去。我又一次以为听见了远处的雷鸣，因此根本没有理会。

　　“旗帜挥动之前，我留意到阿替拉对红色旋风车的轻蔑态度，看来他准会大吃一惊。可结果倒是把我吓了一跳：那辆老旧的神风摩托突然爆出冷门，它肯定加装了涡轮增压嚣之类的东西，因为在第一个五十英尺的距离内，阿替拉就把露可甩到了后头，领先她半个车身。事实上，如果蛇头没有因为恐惧失掉水准的话，我敢肯定他会和露可并驾齐驱到达那条‘横梁’。

　　“出于对栋梁的恐惧，蛇头瞟了一眼露可，但却发现她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于是他彻底放弃了。他一路磕磕碰碰地行驶过来，他的车在边缘坠落，砸到地面爆炸了。

　　“露可笔直地穿越了横梁。后来她告诉我，当时她根本就没有时间考虑怎样使用摩托的附加功能防止翻车。我跑到楼顶的边缘，和其他人一起为她高超的车技鼓掌喝彩，喝彩的人群中间竟然还有一些红蛇帮的帮众。一些死硬分子忙着照顾全身瘀青摔倒在地的头目，我想蛇头阿替拉应该知道，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姚战者找他的麻烦。

　　“露可掀开头盔的面甲向我们挥手，这时我意识到远处的雷声越来越近，而且不那么像打雷了。一转眼，我们就看到了斯科特驾驶阿尔法战斗机从头顶飞过，紧紧追赶着两具因维德战斗机甲。红蚓帮众慌忙地四处逃散寻求避难所。我转过身，听见有人喊道：“它发现我偷了史前文化能量，它们会把我们炸成两段的。”

　　“我回头看了看露可，只见她的旋风车来了个三百六十度转捌沿着楼顶加速飞奔，然后一跃而起变形成为战斗铠甲模式。大多斕红蛇帮众挪没有看见她的变形过程，可我却注意到阿替拉盯着变形后的旋风车，仿佛看到了奇迹似的。

　　“露可耽过峡谷里的几个街区落在一座楼房的屋顶，她举起机帮火炮，击落了其中一具机甲。与此同时，斯科特驾驶VT战斗机通过辆攀助推向上，并同时放出六枚导弹对付第二具机甲。尽管另外一囊因维德机甲已经降落到街道上尽可能躲避周遭的一切威胁，但还感结结实实地中了一枚热寻的导弹，最后机甲因失去控制旋转着栽齄下来，一头扎进下层构建物当中。你们可以想象得出，露可和斯科特就是这么计划的。

　　“战斗结束之后，我通过旋风车的战术网络告诉斯科特，游荡的骑兵很快就会回家，我们计划在前往北方的道路上会合。

　　“露可很快就会离开沟渠城。对此我毫不怀疑，尽管她完成了自已的复仇，并且和过去的忧愁作了了断。我知遭她和罗米分手的一幕即将上演，对此我倒是非常期待。

　　“我们四个人——我，露可，罗米和莉莉——聚在罗米家里吃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闲聊，罗米只宇不提露可在沟渠城的往事而我和露可也没有跟他提及反射据点、兰瑟和其他人。

　　“……露可。能再看到你真好。”我们准备动身的时候莉莉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如果没有你挺身而出，红蛇帮就会统治这崖城市……”说着说着，莉莉就哭了起来，露可感到很生气。

　　“你到底在哭什么？’露可把手放在她妹妹的肩膀上。莉莉和罗米交换了一个眼神，露可把这些全都看在眼里，便点破了话题。‘嘿，别为我担心”她对莉莉说，“我的生命里已经有了一个人，他对我非常重要……”

　　“我正把脑袋枕在胳膊上靠着墙休息，突然露可转过身看着我。‘兰德”她带着一种甜腻腻的表情向我暗示，这显然不是她风格。她走上前来挽住我的胳膊，在我的手腕上用力捏了捏。来，像平常那样亲我一下。’暗地里。她却低声告诉我，要我假扮一回情人。“亲一下脸颊——要装得像那么回事。”她又补充道。

　　“罗米和莉莉用困惑和期待参半的表情看着我们，露可就站在那里，像我姑妈那样把左边面颊凑了上来，于是我干脆豁出去把戏演足！我握住露可的上臂，趁她还没闭上嘴唇的时候把她拉了过来。我没搂她很长时间，她也始终睁圆了眼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这点时间足以使她的脸颊涨得通红。

　　“露可是我的小宝贝，永远都是。”我在露可的肩后告诉罗米，同时还压低噪音防止自己笑出声来。“来吧，甜心。我们回农场去。”说着，我骑上了旋风车。

　　“露可也上了她的车，却一直没有瞧过我一眼。莉莉刚要说点什么，露可却遭了声再见开动了摩托。我也跟了上去，把罗米和莉莉留在了后面，他的手臂还揽着她瘦小的肩膀。

　　“骑到露可身边的时候，她冲着我摆出一劃刚才不愿让她妹妹看到的怒客。我决定用我的幽默感来化解它。‘对你这样一个厉害的姑娘来说，你的吻技还真不赖。’我开了句玩笑。

　　“我是叫你亲我的脸，你这个无赖。”

　　“哎呀，真抱歉……可能是我弄镨了……”

　　“猪脑子！下流坯！”

　　“我笑了，然后试着把话题岔开。你的家人呢，露可？”我问她，‘他们还生活在这个洞窟里吗？’我是认真想了解她现在的境况。

　　但她只是播了摇头，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就朝城市出口驶去。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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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克答应转交的是一本叫做《继承星球》的书，它出版于1977年，是二十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和发明家詹姆斯·P·哈根写的一部推理小说。这本书是描写人类和盖尼米得星球的外星种族各种纠葛的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从很多方面来讲，盖尼米得星球的外星种族与奧普特拉星球的因维穗人正好相反。

　　                             ——《返乡的陌生人：斯科特·伯纳银传》摘自山督，芮姆的脚注





　　自由战士小队再次相聚。又像过去那样沿着大路继续向北方进发。自由战士小队到达沟渠城以北四百英里远的时候，遭到了五具困维德震爆机甲的袭击，他们几乎是刻不容缓地把敌人给收拾了。驾驶阿尔法战斗机的斯科特击落了两具机甲，剩下的则被露可、兰德和兰瑟的旋风式摩托解决了——现在的兰瑟已经是一个技艺娴熟的战士了。尽管不时有震爆机甲骚扰。但接连几天都没有看见钳形吃艇的影子，因此，只要看看战局就会知道，他们根本没有遇到实质上的威胁。

　　沙漠地貌使得自由战士小队很容易发现震爆机甲。他们驶离了同地，甩开森林和布满奇形怪状的山丘的高原，还有凉爽宜人的空气和波光粼粼的河流。现在的沙漠已不再是水分匱乏和环境恶劣喟死地，而是一大片广阔贫瘠的低地。孤零零的台地偶而会改变地司线单调乏味的景观，许多由泉水汇集成的湖泊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类聚居点。

　　露可的“沟渠镇冒险”这个名词出白兰德之口，结束之后，呵克也提出要享有均等的机会，在最近几天的路途中他总是唠叨个呵完。这群人正向一个叫做罗卡，尼格拉的镇子进发，这个镇子位司北方大道以西六十英里处，据说还保留着旧世界的某些风貌。

　　在镇子以东几英里外的一块高地上，整个小队正俯瞰着那片习地。罗卡，尼格拉看起来十分整洁紧凑，一丛丛的棉白杨和桉树啁给它增添了几分生气，半遮掩的台地和圆弧形的山峰使小镇显出碉种戏剧氛围。、叮战机沿路投下了三角形的阴影，驾驶阿尔法战斗碉的斯科特飞越小镇，向小队通报了观察的情况。镇子中央有一个叼场和大型圆形喷泉，周围分布着乡村风格的楼房，几条街道就像碉轮的辐条一样从中心向四周延伸。斯科特还看见了铺着瓦片的屋碉和鹅卵石铺就的街道、教堂的尖塔和一群人，其中有一些正盯着习形战斗机，其他人则奔走相告他们看到的东西。

　　想到进入镇子，伦克就笑了，他加大油门给汽车提速。安妮就峭在他身边的射手位上。这辆车正是他们从诺里斯城抢来的警车，不过伦克已经拆除了它的帆布顶棚，并把它从头到尾都刷成了橄榄绿色，以纪念自己所深爱的卡车——它在高地上行驶的时候被炸叼一堆废铁。兰瑟、露可和兰德驾驶摩托追到了警车的侧面。

　　“我真希望能在镇子里找到些吃的。”收到斯科特的消息。安妮说道，“我快饿死了。”

　　伦克眉开眼笑地告诉安妮不用为此担心，然后把头转到兰德那一侧。

　　“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吗？”兰德迎着风喊道，“你到过这儿？”

　　伦克摇摇头，脸上还挂着微笑。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停留？”安妮也加入到提问的行列。

　　伦克想了想，从工作服的后袋里掏出一本平装本的旧书，把它靠在车窗上好让兰德看个清楚。

　　“为了实现一年前我向朋友许下的诺言。”他对兰德和安妮说，“替他转交这本书。”

　　兰德盯着那书瞧了一会儿，那是本发黄、卷角、沾满了污渍的书。除此之外他再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有的人会给书加个塑胶封套，可现在，这本书的封面已经损毁，根本用不上这种保护手段了。

　　“这是本什么书？”兰德问。

　　伦克把书收回来看了一眼。“我也不清楚——我从来没看过它。不过对我的兄弟来说它非常重要。他请求我一有机会就把它转交给他的父亲。”

　　“如果真的那么重要。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不去转交呢？”

　　“他要是能去的话就好了……”

　　兰德看见伦克的笑容从他问话的那一刻起渐渐退去。

　　“那是在因维德人入侵期间，”伦克说道，“我的朋友正在执行侦察巡逻任务，而我收到的命令是和他会合以后一起撤退。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想方设法甩掉两具震爆机甲的纠缠，我看见他负了伤，而且震爆机甲又一次打中了他，这时候我……却只能袖手旁观。投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怎么爬起来逃走的，不过他的确做到了。他拼命向我的运兵车跑来，我想也许还有机会救他，不过因维德人却先找一步迫上了他，他甚至没有祈祷。”

　　安妮知道伦克正忍受痛苦回忆的煎熬，但她没有插嘴，让他继续把话说完。这就是他当逃兵的缘由吗？安妮想起了几个月前他们初次相遇时所发生的事情。

　　“他在呼喊我的名字，”伦克接着说，“叫我把他带上，可是我却无能为力。因维德人已经发现了卡车，并且开始追我，除了逃跑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甚至不记得是怎样从它们手中逃出来的……不过我还能听见战术网络里传来我兄弟的声音，呼喊我帮他一把。直到今天，那声音还像当时一样清晰和震撼，我永远也忘不了……”

　　伦克的脸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安妮也尽力地安抚他。不过伦克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的情感，重新回到现实，再次以凝重的表情看着那本书。

　　“我想，这本书对他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这是他最想让家里的老人得到的东西。在他牺牲的那一天我就发过誓……”

　　“嗅。伦克，”安妮打断了他，轻轻抚摸着他的胳膊，“你送去的不仅仅是一本书，对不对？我真的好难过……”

　　兰德朝司机座边上瞧了一眼，发现安妮哭了。“伦克，”兰德突然说道，“你要送这本书。我们陪你同去！”

　　伦克看见兰德加大了旋风车的油门，冲到前头开路。伦克欣慰地笑了笑，心里暗暗感激朋友的陪伴，一脚踩下了汽车的油门踏板。

　　罗卡，尼格拉镇有它自己的秘密。和伦克的秘密相比，这个肮脏的小秘密就好比一个红字”。然而这个时候没有一名自由战士小队成员知道此事，唯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这个小镇像被人遗弃一般，尽管斯科特刚才在空中观察到的情况和此时截然相反。

　　“人都上哪儿去了？”兰瑟对露可和兰德说，这时，三辆旋风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广场。

　　“那么你又想怎样——要他们开着车队欢迎吗？”露可辛辣地说，“再说，我们没有事先告知黄衣舞者会来到这个小镇。也许镇上的人都睡午觉去了。”

　　兰德朝四周看了一眼，他敢肯定有人在敞开的窗户后低下了脑袋，有人则关上了百叶窗，甚至连中央喷泉都被关了。不过这片该死的泥地证实，不久以前还有人在这儿待过。”你们不觉得有点不正常吗‘，”兰德问露可。

　　“你俩都在做白日梦吧！”露可说，“这里一点都不像杳无人烟的样子，而且那边还有两个小孩子。”她指了指附近两个正在吃苹果的小男孩。

　　兰德稍稍松了口气，掉转摩托绕着喷泉兜了两圈。现在他仔细观察了那些房子，才意识到自己的预测已经偏离了基本事实。这里和他预想的灰泥陶土风格的乡村完全不同，罗卡，尼格拉就像从英格兰搬来的一角，它具有明显的都铎建筑风格：带有竖框的窗户，高耸的山墙，壁砖和木料构建的楼房正面，还有陡峭倾斜的屋顶。“让我咬一口好吗？”他听见安妮对那两个孩子说。这时，汽车从他们身边开过，接着兰德看见了一座饭店：乔瑟餐馆，匾额下头是一个拱形的门廊。

　　露可、兰瑟和伦克都跟在兰德后头。不过只有伦克走进餐馆打探虚实，餐馆里摆满了座椅，但没有一个人招呼他们。

　　“给我带点薄荷糖！”安妮对伦克喊道。

　　伦克回过头简短地应了一声，然后四下望了望，只见有个留着八字胡的男人正站在餐馆酒吧间的双开门后头。

　　“现在是非常时刻，餐馆已经关门了。”那个男人说。他带点西班牙口音，工装衬衫外头罩件围裙，看上去更像个生意人而不是个愚蠢的店老板。他向伦克指了指，示意这里是他的地盘，不让他继续往里走。“我们和外界已经断绝了联系，各种物资都很匱乏。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停业一个多月了。”

　　“可我们都走了那么远的路！”门外敞篷车里的安妮大声喊道，她的声音里满是失望，“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这里的情况。”那个男人不依不饶地挥了挥拳头。伦克在他的气势压迫下倒退了几步。八字胡男人是个小个子但他那双黑色眼睛里闪动的怒火使他变得高大了一些。“我帮不了做们。我们没有东西给你们吃。我劝你们还是到下一个镇子碰碰运气吧。”

　　那个人走到伦克身边，把咖啡椅倒放在桌上。伦克跟在他身后，决定暂时绕开食物的话题，打听阿尔弗雷德，耐德，他死去湖朋友的父亲的住址。不过这个简单的问题似乎让餐馆老板深受刺激小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手里的椅子突然掉到了地上。

　　“你紧张什么’”伦克同的同时，他的心抽紧了，但还没到对老板起疑的地步。“我只想知道怎样才能找到阿尔弗雷德，耐德的住所。是我问的太多，还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就像没有食物给我们那样”

　　餐馆老板避开伦克锐利的目光，继续收拾他的椅子。“你一定走错地方了。”老板心烦意乱地说，“镇上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但这黑根本没有住过叫耐德的人。”

　　“但你一定听说过他。”伦克追问道，“阿尔弗雷德，耐德……”

　　“我告诉你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那人抬高了嗓门朝双开门走去，“现在你们快走吧，别再烦我了！”

　　“真古怪。”伦克回头看着兰德和其他人，“这个人告诉我阿尔硼雷德不住在这儿。他在撒谎，我敢肯定，”伦克向后看了看，朝汽车走去，“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不太对劲。”兰瑟说，“耐德应该就在这儿。我们自己去把他找出来。”

　　“我们分头行动。”露可建议。

　　“好吧，我和伦克一组。”兰德说着就爬上了汽车的射手位，“一个钟头以后在镇子外面的桥头会合。”

　　伦克向支持他的朋友们道谢，然后坐上了驾驶座。他把汽车掉个头，然后驶离了广场，露可和兰瑟紧跟在他们身后，却忘了把安妮带上。

　　“哼，这帮家伙！”露可在车辆的轰鸣声中大声喊道。她一眼看见兰德丢下的旋风式摩托车，就得意地笑了起来。

　　伦克和兰德从广场出发，沿着一条街道前进。路上只有几个行人，可汽车开到附近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全都躲了起来。高处的百叶窗纷纷关闭，妇女把孩子牵回家里，男人躲在暗处和屋子里互相传递警讯。更令兰德感到意外的是，伦克似乎认识镇上的道路。

　　“我的朋友曾经向我提起过这个地方。”伦克的解释中带着几分怀旧意味，“他把他父亲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位老人是镇里的大人物——一个政客之类。”

　　“而餐馆的老板却从未听说过他，嗯？”兰德像是明白了什么，“他们想隐瞒什么？”

　　“这条街上应该有个面包房。”伦克没有回答兰德的问题，他看着周围自顾自地说道，“就在那儿。”过了片刻，伦克又说道，“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也能凭借几处特征找到耐德的住所。”

　　伦克拐弯的时候兰德一句话都没说，行人突然消失并且互相警告的情况还在继续。“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兰德对伦克说道，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镇子的外围，“也许他们想保护耐德。”

　　“这话什么意思？”伦克刹住了汽车。

　　兰德看着伦克，“那些人都不认识我们。他们所知道的是我们可能是因维德人的支持者。如果耐德是个政客，那么他就可能遇到麻烦。”

　　“谁会让他遇到麻烦？”

　　兰德耸耸肩，“比方说，因维德人。”

　　兰瑟、露可和安妮组成的另一支小分队也遇上了同样的情形，他们干脆放弃了搜索，到镇子外围消磨时间，一边等待伦克和兰信出现。露可没有骑车，她漫不经心地靠着石桥，兰瑟和安妮则席地坐在溪流边长满绿草的堤坝上。

　　“伦克和兰德迟早得到这儿来。”兰瑟对另外两个同伴说。

　　露可也同意兰瑟的意见。“在这儿等他们当然好，不过我们当中得有个人去找斯科特。你说他会把阿尔法战斗机停在哪儿……嘿！一辆卡车！”露可突然说道，“也许司机能为我们揭开谜团。”

　　安妮扭头朝卡车看了一眼，“看样子他们要停来。”

　　卡车在桥上停住的时候，兰瑟三人谁都没动地方。他们三人看见车厢里有两个人正向他们看。突然第三个人从卡车的帆布后厢跳了出来。过了几秒钟后，他们才意识到那个从卡车上出来的人戴着防毒面具，背上还挂着双罐氧乙炔装备。当露可和兰瑟才明白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那个人举起氧炔喷枪，放出一股恶臭的气体，两个人的周围立刻充满了辛辣的催泪剂。

　　露可和兰瑟不由自主地猛烈咳嗽起来。在这股气体烟雾下方的安妮受到的影响稍微小一些，她挣扎着从堤坝滑到河边，可是那股气体的药效还是起了作用，她感到肺里一阵刺痛。然后躬起身子拼命咳嗽起来。这股雾气像烟一样浓重，但她还是辨认出另外几个人跟着领头的家伙从卡车后部钻了出来。他们也戴着防毒面具，但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棍棒。在安妮昏倒之前，她还看见露可和兰瑟在拳打脚踢之下不支倒地。

　　这个地方本来有一座房子，但现在只剩下了一棵橄榄树和一口小圆井。大多数地方都成了一片白地，那座房子只剩下一片被遗弃的焦土。伦克盯着眼前的情形感到迷惑不解。

　　“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坐在车里的兰德问伦克。兰德取出警车里配备的空气冷却自动手枪，把它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对。那兄弟告诉过我，他父亲的后院里有一口井和一棵橄榄树。它们就在那儿。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他的房子。”

　　兰德皱了皱眉，从车里走出来站在他的朋友身边。“后院有树有井的房子，镇子里起码有二十座，伦克。即便这就是耐德房子的所在地，现在，房子显然也已经不在了。我不明白，”兰德狐疑地添了一句，“也许他已经死了，这就是每个人都显得古里古怪的原因。”

　　伦克正要回答，这时兰德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兰德回头一看，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群怒气冲冲的家伙，其中一个还背着那种像焊接喷枪背包似的玩意儿。

　　兰德转过身，用力将伦克推向一旁，自己则跃向相反的方向。此时的伦克背上承受了气体烟雾的全部冲击力，可还没等那群家伙动手。兰德就翻了一个跟头瞄准了对面家伙的焊枪。兰德用枪打掉了喷枪的双管喷嘴，镇住了那帮家伙。兰德又向看护卡车的三个家伙脚边放了几枪。他们慌忙散开，逃回自己的伙伴当中。

　　兰德叫伦克抄近路回汽车上去，自己则从副驾驶座的侧门跳上射手位，伦克紧跟在他身后。

　　在另一头，那帮家伙重新纠集起来准备发起第二次进攻。

　　“跟着车轮印走！”兰德一拳敲在仪表板上，大声喊道。

　　“好主意，伙计！”伦克喝道，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






第二部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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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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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维穗女王瑞吉斯能够远程直接控制每一只雄蜂——侦察栅甲、震爆机甲和钳形飞艇，操纵这些机甲应付斯科特·伯纳德让蜘措手不及的偷袭。但这一传闻至今都没有得到证实。评论员指出，在罗卡，尼格拉城发生的事件，就是先前的等级体系发生变化的案例。根据推断，在每座蜂巢里，蜂后的职能就是指挥自己属下的兵蜂。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德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在乔瑟餐馆里，罗卡，尼格拉镇的镇长，身材高大、蓄着胡须、性情暴躁的佩德罗先生刚刚收到露可、安妮和兰瑟被人殴打的消息。

　　“他们竟然还打人！”一声怒吼，镇长佩德罗把大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猛地站了起来。他的身高竟然有六英尺四英寸，不过他的英语和乔瑟差不多，都带点西班牙口音。

　　“是的。”乔瑟的妻子玛丽亚继续说道。她是个身材娇小的漂亮女人，褐色的头发总是披散在肩膀上。“他们把那三个人推上了卡车，不知道开哪儿去了。我想另外两个人逃脱了。”

　　乔瑟站在屋子的一角望着她的妻子，一句话都投有说。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惹上麻烦，可妻子却下定决心，要毫不犹豫地把这次曼击事件告诉镇长。这一点就连乔瑟也无可奈何。乔瑟只希望别让抓住二个陌生人的那群小混混知道是他妻子告的密。

　　“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这种事情也不看看时候镇长佩德罗朝门外走去。

　　玛丽娅的双手紧紧扣在胸前，“别再让他们伤害其它人了，好吗？”

　　“等我抓到他们，我就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镇上到底谁说了算！”镇长头也不回地说。

　　乔瑟看着来回摆动的大门。镇长佩德罗这么干是要做给谁看？乔瑟问自己。是那几个小混混，还是跑来寻找阿尔弗雷德·耐德的陌生人？无论得罪了谁，罗卡，尼格拉镇很快都会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这个时候，兰德和伦克正飞速向桥头疾驰，准备和兰瑟他们会合。但他们不知道镇上的不良分子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和兰瑟三人“会合”了。

　　“可他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们？”兰德问道，“是要把我们赶出镇子，还是怎样？对了，斯科特又上哪儿去了？”

　　“这一定和耐德老人的失踪有关。”伦克十分肯定地说。他又把书拿了出来，一边开车，一边朝书瞅上几眼。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该重新考虑送书的事。”兰德建议。

　　伦克摇了摇他的大脑袋，“啊，兄弟，没门。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把书送到。如果耐德还活着，我就要找到他。”

　　“太棒了，”兰德双手抱胸回答道，“我只希望你别把我俩的命都给搭上。”汽车已经接近了桥头，但却看不见兰瑟的踪影。“他们应该径这儿的。可都到哪儿去了？”

　　“也没看到旋风车。”伦克补充道，他停下汽车走出来。他看了看堤坝，然后走到一条不屑于这辆汽车的轮胎印迹跟前。“你瞧，”他告诉兰德，“有人比我们先到了一步——看上去是辆卡车。”

　　兰德和伦克弯下腰观察轮印，他们太过专注以至于没有发现桥底下竟然爬上来几个人。虽然兰德没有忘记带上自动手枪，而且当这几个人冲上来的时候，兰德还举起枪比划了两下。但是，很快有更多的人加入了从桥底爬上来的那群人的队伍。尽管那群人手里只有棍棒、斧头和农具，但他们人多势众，一共来了十四个。

　　“我要拖上你们几个当垫背的。”兰德警告他们。

　　兰德和伦克，他俩背靠背地站在那群人组成的包围圈中央。

　　“瞧那个拿刀的彪形大汉。”兰德听见伦克说道。兰德并不想回头看，可就连伦克都说那人是个大块头，这倒引起了他的好奇。“如果你看见一个没有幽默感的西班牙人，那就是他了。”

　　“哦，这个拿斧子的角色也不像个喜剧演员。”兰德的回答使伦克明白了另外一侧的情况。

　　“一群丑陋的黑猩猩……”伦克低吼道，他降低身体的重心摆出半蹲的架势，想诱使其中一个对手往自己所在的方向冲。

　　“他们还在等什么？”兰德刚问一句，包围圈里有个人说道：“我们抓住了你们的朋友。”

　　兰德感觉到背后的伦克直起了身子。“放下武器。”伦克对兰德说。

　　“就这么束手就擒？”

　　伦克已经举起了那双粗壮的胳膊。“别紧张，”他压低声音对兰德说，“我想他们会把我们带到兰瑟和姑娘们那儿去。然后我们就趁机逃跑，你觉得如何？”

　　“这个，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兰德把后半句吞了回去，然后出入意料地把自动手枪扔在了地上。“你们人多，我认栽了。”兰德耸耸肩，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给绑上。

　　过了不久，在那辆欺骗了兰瑟、露可和安妮的卡车后车厢里，伦克突然改变了主意。卡车开进广场，缓缓经过乔瑟餐馆。伦克一眼看见餐馆老板正站在门口，便说道：“是那个乔瑟！我敢打赌他知道朋友们被关在哪儿！”

　　兰德看到的下一幕就是伦克突然站起来，用肩膀推开旁边的入朝街道上跳了下去。兰德也跟在他后面跳离了卡车。两个人就地一滚站了起来。在刚才被迫交出的那把手枪火力扫射下，兰德和伦克疯狂地冲进了餐馆的大门。

　　伦克跌跌撞撞地冲进那扇双开门，把忧心忡忡的乔瑟撞飞出去老远。

　　“有时候我对你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伙计！”兰德上气不接下气地躲过手枪的射击，从街上走进了酒吧。卡车倒了回来，上面的人纷纷跳下逼近餐馆。“我希望你已经有了第二套计划。”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这才发现屋里还有个女人。

　　伦克站在吧台后面，他正用牙齿咬住一把刀。割开绑住手腕的绳子。乔瑟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他摇摇头想让自己清醒一些；而那个女人就跪在乔瑟的身边。伦克用松开的双手把刀子扔给兰德，兰德伸手接住后，然后学他的朋友也开始了那套霍迪尼“最擅长的把戏。

　　“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兰德嘴里咬着东西问。

　　伦克笑了笑，从衬衫底下掏出一把手枪。“一个惊喜，”他说着，甩武器顶了顶乔瑟的肋骨，“现在，我的哑巴朋友，你得说点什么。”

　　兰德警惕地向双开门的外面看了看，然后对伦克说：“我讨厌重开不愉快的话题，况且外头还聚着不少人。既然我们还有一把枪——”

　　“给我一分钟。”伦克打断了兰德的话，“说吧！”他对乔瑟说，毫不理会他妻子的恳求。

　　乔瑟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来：“要我说什么？那又不是我干的。”

　　“先从我们的朋友被关在哪儿开始一现在快说！”

　　“玛丽亚。”他用恳求的表情望着他的妻子，“我该怎么办？”

　　“请相信我们，”她站在她丈夫的立场告诉伦克，“我们不知道你的朋友出了什么事。只有佩德罗知道他们的情况。”

　　“很好。那么就谈谈佩德罗。”

　　“他是这里的镇长。”玛丽亚继续说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玛丽亚！”乔瑟大声叫喊，想让她闭嘴。

　　“那现在就带我们去找他！”

　　“怎么去？”乔瑟问，“外头有一群暴徒挡道。”他朝门外指了指。

　　“我倒有个主意。”站在门口的兰德说道，“乔瑟，到目前为止，你的戏演得都还不赖，不过现在，你得为我们演一出了……”

　　几分钟后，乔瑟用一条皮带拖着兰德和伦克走出了餐馆的大门J在玛丽亚的帮助下，他们的手都被餐巾绑在了前面，其实绳结底下藏着伦克的手枪。镇上的人对此都十分惊讶(也许还有几分迷惑)，他们要上前重新接管这两个俘虏，可乔瑟却挥挥手把他们挡了回去。

　　“佩德罗要我把他们带过去。他要你们待在这儿，要是再有他的同伙出现就把他们抓起来。”

　　“演得不错！”兰德低声表扬了一句。“现在继续往前走。带我侧离开这儿。我们就放了你。告诉司机带我们去找佩德罗。”

　　乔瑟指了指其中一个入从桥头开过来的空车。“这辆车是他们篱吗？”

　　驾驶座里的人点点头。乔瑟把两个俘虏塞进后座。然后自己也坐了上去。玛丽亚则坐上了射手的位置。

　　“小心他们的同伙。”乔瑟提醒那群人，然后他叫人开动了汽车。

　　离开餐馆以后，伦克松开了布料打成的结，掏出手枪向司机晃了晃。到达镇长办公室的时候，他命令乔瑟和司机下车。

　　“我们进去以后，你们别动什么歪脑筋！”伦克挥了挥武器提醒他们，“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过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会开枪的。”

　　“我也得一起去吗？”那个名叫高姆斯的司机问。

　　“对，你也去。”兰德轻轻推了他一把。

　　这是一座高大的两层木质建筑，又宽又高的门廊上还有一个拱顶。伦克和兰德跟在两人的后面，沿着楼梯走上二楼，可刚到办公室的门口，乔瑟和高姆斯就突然冲进门去高声叫喊，警告门内的人小心。伦克和那两人就差一步之遥，他朝天花板开了一枪，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

　　除了兰瑟、露可和安妮——他们都五花大绑地坐在屋子中央空旷的地方，办公室里还有十来个镇民。

　　“举起手来！”伦克吼道。

　　“啊，你们好，小伙子们。”露可说。刚才，伦克朝天花板上开的那一枪使不少泥灰震落下来，纷纷扬扬地洒落在她身上。

　　“斯科特在哪里？”兰瑟问。

　　兰德走过去给他们松绑，伦克威胁众人指认镇长，否则他就要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

　　“是我。”坐在椅子上的大块头说。

　　“小心点，佩德罗。”乔瑟提醒镇长。

　　伦克把枪口对着他，“我们有几件事情要问你。”

　　“比方说我们的旋风式摩托车给藏到哪儿去了。”兰德说着，也走到了伦克身边。兰瑟和露可身上的瘀伤和污渍使兰德的话音里平添了几分怒火。

　　可镇长佩德罗却不为所动。“在我们手里，我是说现在它们由我们来保管。”佩德罗告诉兰德，“你的人可以走了，可那些机器必须留下。”

　　兰德露出白森森的牙齿，“先生，你给我听好了：现在发号施令的是我们，而不是你。”

　　“爱怎么发号施令都随你的便，不过我们得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兰德不耐烦地哼了一声，从伦克手里抓过了手枪。“趁我还没反悔，你把后果告诉他，伦克。”

　　大块头伦克点了点头，向前迈了两步。“好了，镇长先生，我们暂时把摩托车的事情放一放。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关于阿尔弗霄德，耐德的实情。”’

　　“我不认识什么耐德。”佩德罗迎着伦克愤怒的目光说道里其他人发出压抑得透不过气的喘息声却道破了天机。

　　伦克一拳擂在桌面上。“我讨厌听你们撒谎，伙计们！”兰德拉住他朋友的胳膊。可屋“等一下。”兰德说。可是大楼突然摇晃起来。安妮指了指窗外，兰德看见台地上方出现了橙红色的闪光。

　　“敌人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兰德说，“因维德人的巡逻舰！”“现位了。”兰瑟插了一句。

　　兰德怒气冲冲地面对着镇长。

　　“你的时间到了，佩德罗！我们得要回旋风车！”

　　镇长依然死不松口。“我们不希望镇上再出现争斗。”

　　“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到那儿帮助我们的朋友，这个镇将会不复在。”兰瑟一语点破了事实。

　　佩德罗用嘲弄的口吻说：“难道你们这些大英雄还在痴心妄要赶走因维德人吗？”

　　“你最好让我们试试。”兰德说。这时，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响遭整间屋于。

　　“我绝不能让小镇受到危害！”

　　“我们就是来帮助你们的。”露可对佩德罗说。

　　伦克再次从兰德手里拿回手枪，把它端了起来。“这不可能！我不会为了这个恶心的借口看着朋友去死。佩德罗，你还有十秒钟时间考虑！”

　　“等等！”乔瑟大步走到手枪的射击范围当中。他转过身对司机高姆斯说，“告诉他们，摩托车藏在哪里。”

　　“你要为此事负责。”镇长喊道，“如果镇子发生什么意外——”

　　“那就由我来承担这份责任。”乔瑟朝镇长转过身回答道。

　　“它们就藏在仓库里。”高姆斯低声说。

　　所谓的仓库不过是桥头附近的谷仓，它平常用于储藏零零碎碎的农用器械和工具，以及老旧生锈的洛波特机械。旋风式摩托摆放在仓库的角落里，上面还盖着发霉的防水帆布。

　　兰瑟、露可和兰德跑向他们的摩托，启动车子朝响起枪炮声的方向赶去。安妮和伦克看着旋风车变形为战斗铠甲模式，心里默默地预祝他们好运。伦克正要回到他的汽车里去，却听到有人在身后矚他的名字。原来是佩德罗，他的脸上还带着腼腆和讨好的表情。

　　“伦克，你们真的要去’”

　　伦克指了指远去的旋风车了。认真地回答：“你看看他们就明白了。

　　佩德罗沉下脸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拿件东西给你看看。他带着伦克重新走进了谷仓。他指了指屋里的一个东西，伸手揭开了盖在上面的尼龙布。

　　“我想把它交给你。”

　　伦克认识这个东西，业内人士把它称作“毒刺”——那是一种轻型的自动火炮。尽管它的体积只有二十世纪末期m——70机枪大小，但在史前文化能量的驱动下，它能够发射出强大的反射火力能量。毒刺曾经是抵抗组织早期使用的主力武器，然而由于因维德人‘对史前文化能量的控制，这种武器很快就被废弃了。看起来这门毒刺以前从未开过火，而且保养的情况也不是太好。

　　“这门火炮是抵抗组织送给我们镇的。”伦克检查火炮的时候，佩德罗解释道，“那是在我当上镇长以前，当时……耐德还活着。”听到这个名字，伦克突然站了起来。

　　佩德罗的声音绷得更紧了。“可是耐德不想动用它。他担心抵抗会给我们引来杀身之祸，他确信只要我们把枪藏起来，就能避免交战，就能从因维德人手里得到一块和平的土地。可是很多镇民曲解了他的本意，他们指责他怯懦。而他始终不肯告诉大家武器藏在哪里……最后被镇民恬活打死。他们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还……”

　　伦克看见佩德罗哭了。“这就是你们镇肮脏的小秘密……这就是那伙人袭击我们的原因。你们真该为这里发生的一切感到羞耻。”

　　佩德罗点点头。“但愿上帝能够宽恕我们。等我们找到这火炮的时候，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因维德人已经统治了所有的地方。”

　　“于是你觉得该为这个地方负起责任，所以你继承了耐德的遗物。””

　　“可以这么说。”

　　兰德绷紧的面孔终于松弛下来。“佩德罗。也许我误解了你。”

　　“我也误解了你们。”镇长回答，“那不过是这段日子以来再平常不过的一场误会。”

　　在远处，斯科特和他的队友们正面临着严峻的局势。旋风车到来为斯科特减轻了几分压力，可是因维德人仍然保持着三比一数量优势。

　　又是震爆机甲。斯科特无法断定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可能是因为以前放跑了一具纠缠过他们的侦察机甲。正是在队友们进入罗卡，尼格拉的时候，他见到了第一具震爆机甲，他特地往相反的方向飞就是为了对付它。可是在它后面又出现了第二具震爆机甲。然后是第三具和第四具……还不等斯科特明白过来，他就被整整一个小队的敌机困在了中央。

　　斯科特压低阿尔法战斗机，一个猛子扎下去追赶三具咬住露可和兰德的因维德机甲。早已瘢痕点点的大地被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束撕开，旋风车的前臂也射出一枚导弹，空气被凌空飞过的导弹灼得火烫。就在俯冲到最低点的时候，斯科特放出了一群热寻的导弹，然后把飞机急剧拉起。他回头观看这一轮攻击的结果——两具因维德机甲变成了火光熊熊的残骸，它们坍倒在地，绿色的营养液从机体内部流了出来。另一具机甲也遭到了重创，虽然它没有倒下，可一侧的钳子却被炸飞了。

　　斯科特回过头，用思维控制阿尔法战斗机做了个翻滚动作。他突然看见伦道烟尘，伦克似乎就位于三四具因维德机甲的行进路线上。震爆机甲对靠近的汽车起了戒心，它们跳到半空排成三角形的阵势对付伦克。

　　可是突如其来的现实证明，它们低估了伦克的火力。

　　斯科特看见汽车的前方出现一道明亮的闪光，转眼之间，一具敌军机甲就凌空爆炸。随着第二道闪光，第二具机甲也被炸成了碎片。斯科特意识到。伦克在车上架起了一门火炮之类的武器——因为因维德机甲立刻避开了汽车并且和它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露可、兰德和兰瑟也抓住机会奋力反击，准确地打中了两具震爆机甲的视觉扫描仪，它们也相继应声倒地。

　　斯科特得意地笑了。他冲着战斗机座舱外的天空发出胜利的欢呼。不仅仅是为了扭转战局，而且还因为已经打赢了这一仗。而残余的因维德战机已经夹着尾巴掉头逃离了这个地方这是斯科特第一次看见它们逃跑。

　　伦克一个人回了罗卡，尼格拉镇。关于阿尔弗雷德‘耐德的话题，他和佩德罗以及乔瑟谈了很久。他们都认识耐德的儿子，也就是伦克的朋友。听到他的死讯，佩德罗和乔瑟都很伤心。

　　旷野上的战斗并没有改变镇子里其他人对伦克的态度。对此伦克能够理解，他同样为镇上人所背负的道德十字架感到同情。不过，对于伦克自身来说，沉重的心情却丝毫没有因为在罗卡，尼格拉镇的短暂逗留而得到缓解。事实上。他比过去更加迷惑了。耐德最终会转变成因维德人的顺民吗？小镇的故事会不会在别处重演？为了全力维持一隅的宁静，人们会不会纠集起来酿成更大的悲剧？

　　伦克在耐德的后院独自待了一会儿，他从树上摘了些成熟的橄榄，又喝了几口井里打上来的凉水。伦克还留着那本书。现在，这本书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个承诺，它变成了混乱、猜疑和背叛的象征……它刻在苦难重重的地球上，刻在敌人围困下的田园里。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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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历史学家阿德勒·芮伯将他对乔纳森·尔夫叛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伍尔夫和林明美的违禁恋爱事件当中。伍尔夫是在小月球(即洛波特卫星工厂)上亨特举行结婚典礼的场合上，结识明美的。伍尔夫对她一见钟情，两个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尽管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但这段情感最终还是在泰洛星搁浅。要不是哨兵部队的“妨碍”，他们早就已经结婚了。(明美在与瑞克，亨特短暂而又悲伤的缠绵之后，曾经发誓不再和军人发生纠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美在亨特的婚礼上接到了新娘的花束”，她觉得自己可能会嫁给伍尔夫。不过，明美后来的消沉，倒是可以部分归结于她发现伍尔夫抛弃了地球上的妻子和孩子。)芮伯认为，伍尔夫决定返回地球的直接原因就是他和林明美解除了婚约。伍尔夫突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融入被他抛弃的家庭。当这些努力全都失败以后，伍尔夫就开始酗酒、吸毒等一系列自毁长城的行动。(近来有消息显示，伍尔夫和黛娜，斯特林——麦克斯和米莉娅的女儿也有过接触。就是在黛娜乘坐伍尔夫的(船进入太空，在南十字军的战友路易斯，尼科尔斯博士的帮助下进仃超光速跃迁的时候。他俩有过接触。这些都发生在伍尔夫得知因维得人把自己的妻子凯瑟琳和儿子约翰尼劫为人质之后。)

　　                               ——赛利格·卡勒，《泰洛墨战役》





　　经过一周艰苦的奔徙，大地景观和自由战士小队经过的聚居点的社会风尚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除了农场和村落，陆地上都覆盖着厚厚的丛林。公路系统维护得非常好，食物和补给也很容易获得。伦克知道原因何在：他们距离因维德人的一座所谓的史前文化能量农场已经不远。在那里，人类被迫在巨大的种植园里没日没夜地劳作，种植和收割外星人的营养作物——“生命之花”。小队本以为会在这里遇上敌人的侦察机甲和震爆机甲，但是没有；这里同样没有饱受蹂躏的百姓，他们看到的都是情绪高昂的人群。因维德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在这里巡逻了，据说这和一个排的太空堡垒战士有关。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对史前文化能量农场发起一次突袭。

　　斯科特断定，这支太空堡垒战士部队是由火星师攻击部队的肩员们构成的。火星师指挥官事先指定的几个集结点当中，就有一个是位于自由战士小队当前所在坐标以北大约五百英里处很可能有一支太空堡垒战士小分队离开主力南下来到了这个农场。斯科特想驾驶阿尔法战斗机亲自去看个究竟，但他对部队的归属感并没有使他轻易离开自己的朋友。起码在每个人找到一处平静的所在，或者更好的选择——例如家庭之前，斯科特不会这么一走了之。与其说自由战士小队是个无敌的军事机器，倒不如说它更像个大家庭，对每个人来说这并不是秘密；而且它也是这场野蛮战争的牺牲品，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想到，尤其是斯科特。

　　因此自由战士小队没有分开。并且终于找到了传说中通往太空堡垒战士驻守的那座城市的道路。这个地方占地很广，甚至超过他们迄今路过的所有城镇。这座昔日的军事基地(不过现在已经变成了民用设施)设在地表的一个盆地里，几道颇不协调的围墙像断周一般将它围在中央。城里有旅店和餐馆，人口在五千以上。

　　斯科特把阿尔法战斗机藏在城外，和兰瑟他们乘车前往城州作为新来的客人，自由战士小队在人口处接受盘问和搜查——附近的高科技保安塔里，全副武装的卫兵看守着巨大的安全防护围栏——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通过了安检。

　　斯科特开始寻找熟悉的面孔，不过，他满怀希望的同时，也感受到同等程度的迷惑。这里到处都是士兵，但几乎没有一个来自于斯科特所期望的战略陆军部队，更不属于火星师。和斯科特一样，他们身上的高领束腰军装是冰蓝色的，可上面的臂章却和他过去见过的种类全然不同。斯科特又向周围看了看，他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要找的人。三个士兵醉倒在一家酒吧门口，街角里还有更多的醉鬼。一些当兵的坐在吉普车和兵员运输车上穿过狭小的街道兜风，遍地都是垃圾和空酒瓶。甚至连安妮都为眼前的情形感到震惊。

　　“这个地方到底怎么了？”安妮站在敞开的汽车后座上，垂下胳膊握住汽车的横栏。

　　“这里的史前文化能量一点儿也不短缺，这一点我敢肯定。”兰德指了指川流不息的吉普车说道。

　　斯科特听到附近的几个士兵在谈话，从士兵的交谈中他断定。他们都是新兵。“这座城真好玩儿！”其中一个说道，“真是不可思议！”另一个说，“这种感觉我想以后再也遇不到了。”

　　斯科特听见身后传来尖锐的刹车声。他回过头，只见一辆吉普车正在大门口启动，它摇摇晃晃地避开各种障碍开上大路。车上四个当兵的哈哈大笑。开到斯科特身边的时候，吉普车略微停了一下，其中一个士兵往下一探身递了瓶酒给他。

　　那士兵遭到斯科特的拒绝后，问道：“你怎么了。朋友？”他那刀刃亮的眼睛注意到了车上其他几个人，“看你们的表情好像马上就要打仗似的。”

　　“不是还有因维德人吗。士兵？”斯科特怒喝道，“才杀了几个敌人你们就忘乎所以了，嗯？”

　　这群士兵面面相觑，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然后他们哈哈大笑。“知道这是哪儿吗？上校？”开车的士兵问道，“它们都已经成为于过去。我们已经把它们赶出了这片地区。”

　　“这是真的，”另一个说，“在这儿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没什么可担心的。所以你就尽情享受吧，那个人罩得住。”

　　“在这里什么都能得到，明白吗？”

　　“你指的是谁？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斯科特冲着疾驰而去的吉普车喊道。

　　“放松点，上校！”有个家伙喊了一句，却招来其他人的哄笑。

　　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同样的情形：每个人都把这座城市当作天堂。醉醺醺的士兵、妓女、骗子、抢劫犯、无赖、皮条客，全都集中楹这个地方，他们高举着酒杯狂欢，向确保他们平安的神秘人士致敬。为了寻找食物和饮水，斯科特他们顺着闹市走进了一家酒吧。伦克正要点些吃的，安妮却抢在他前头跟一个留着长鬓角的男招待开起了玩笑，结果服务生拂袖而去。伦克正要四处找东西砸向服务生好让他回过头来时，一个士兵冲进了酒吧间的双开门。

　　“伍尔夫回来了！”士兵声嘶力竭地向人群喊道。

　　几乎所有的入都为这条消息——也许只是为了那个名字欢呼起来，甚至有许多人跑了出去。那些喝了太多酒动不了的，也都急切地从桌上抬起了脑袋。斯科特将身边的一个士兵拉到自己面前。

　　“伍尔夫是谁？”斯科特问那个人。

　　“伍尔夫……兄弟，”那个人含含糊糊地说，“就是那个伍尔夫。”

　　“乔纳森·尔夫？”

　　那个人伸出手比划了一下，然后给斯科特使了个眼色，就跑出了门外。

　　兰德看见斯科特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狐疑，可他还来不及发问。斯科特就拨开拥挤的人群朝街道跑去。

　　兰德和其他人跟着斯科特走了出去，自由战士小队在人群中找到了斯科特，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聚集在一辆吉普车周围。斯科特在路边站得笔直，他盯着从驾驶座旁边走下的男人，惊愕得连嘴都合不拢了。此人的大名如雷贯耳。兰德想。他曾经幻想自己成为那样的名人或者太空堡垒军官。这个人的身材并不魁梧，但却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强健的肌肉。他那一头浓密的棕发梳向脑后，帅气的眉毛，两撇八字胡从中分开。他戴着墨镜，身着灰色军服，腰系黑色皮带，脖子上还系着一条红色的宽领带。然而，在他身上却有一种严厉和过分正统的气质使得兰德感到有些难以接受。

　　周围的人群向伍尔夫提了千百个问题，其中有一些得到了他的回答，而其他的则被忽略。就在这时，吉普车后座里的一个伤兵开始力他大唱颂歌。“他救了我的命，”那个人说道，“他穿过因维德人的防线把我背了回来……然后他又转身回去寻找史前文化能量，他知道我们需要它……”

　　“我们庆祝一下！”兰德身后有个黑人喊道，“大家来喝酒吧，我请客！”

　　可兰德又听到有人低声嘀咕：“伍尔夫是个该死的英雄，他每次都能够平安归来。这怎么可能呢？”

　　这时斯科特回过头，脸一沉，流露出气愤的神情，却什么都没有说。他又把脑袋转到乔纳森·尔夫的方向，这时兰德又听见那个人说：“真不敢想象他还能活着……他还活着！”

　　乔纳森·尔夫上校……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麦克罗斯岛上的洛波特军事学院，但他错过了SDF—1号那次前往冥王星的错误跃迁以及其后长达两年的太空漫游。尽管如此，他却因为公然批评委员会拒绝接纳太空堡垒船员和无辜平民的决定，坚决反对罗素、海因斯、爱德华以及他们使用超级大炮对付天顶星人的计划而出名调在为期两年的地球重建期间，他再度得到提升，并且得到亨特上搬的亲自委派，组建洛波特远征军的陆基部队。

　　不过，伍尔夫是在泰洛星上才真正声名远扬，他的特殊部队湖自己赢得了荣誉，它的名字就叫“伍尔夫军团”。在和因维德人对抗：的泰洛战役中，是伍尔夫的部队一次又一次扭转了战局。同样是俄尔夫，他在那次险些造成先锋使命彻底失败的大分裂当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些还不是那个男人的全部。留下朗博士和他的土星大队控棒住泰洛星的局势之后，伍尔夫和亨特就离开了那支队伍。随后，他的又把银河系里追求自由的战士们组织起来，构建了一支称为“哨兵”的部队。与此同时，史菲利思、嘎鲁达和“海顿四号”，这些星球都柏因维德人的攻势下陷落械大军的奴役殖民地。每一个星球都沦为摄政王和他无穷尽的机械大军的奴役殖民地。

　　其后，出于常人难以理解的原因，伍尔夫志愿担负了一危险的指派任务：跟随约翰，卡彭特的足迹驾驶一艘战舰返回被他们留在身后的地球。当时的地球正惨遭泰洛星洛波特统治者躏，而伍尔夫所率领的先锋，其使命目标正是解除洛波特统治威胁。因此，伍尔夫的任务也就是要抵抗洛波特统治者所率领支野蛮而又坚忍的种族。

　　伍尔夫离开了泰洛星，但这是在他挽救了一个从此对他顶拜的年轻人的生命之后……他就是著名的朗博士的助手，他的叫做斯科特·伯纳德……

　　斯科特一言不发地等待和伍尔夫说话的机会，那些事迹和又都——浮现在他心中。真是不可思议。这个人竟然能够用那时的超光速飞船回到地球。经过了那么多年，要不是斯科特亲见，这件事一定会被人当作天方夜谭。

　　从早些时候第一次见到伍尔夫开始，斯科特就通过拼凑各种细节得知，伍尔夫在洛波特统治者的舰队覆灭后不久，也就是在因维德人到来之前的两年就已经来到了地球。他的伍尔夫军团向侵略者发起反击，但他们和南十字军一样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伍尔夫本人得以幸存下来，随后他被迫转入地下顽强地抵抗敌军。作为抵抗运动的先行者，伍尔夫始终在各处进行流动征募和侦察活动，等待远征队大军回到地球进行最后的决战。

　　可是，城里喧闹的气氛依然使斯科特感到困扰。没有纪律的约束怎么能造就伍尔夫军团这样一支令人尊敬的队伍7为什么不把这些士兵组织起来对因维德反射据点发起进攻？为什么伍尔夫在这里+中央蜂巢的南部待了这么长时间却迟迟没有行动，火星师的其他幸存者们又都到哪儿去了？

　　当晚，斯科特来到伍尔夫的私人住所时，这些问题还在斯科特的脑子里不断地翻腾。

　　斯科特行了个军礼。“斯科特·伯纳德中尉，隶属洛波特远征队火星师向您报到。”

　　伍尔夫正躺在床上，衣袖挽得老高。“火星师？”他问道。他伸出手去拿那副墨镜，然后笑了笑。“啊，你们终于有人冲出来了。”

　　斯科特愣了一下，把手从前额放下来。“这么说，您没有遇到过其他幸存者。长官？”

　　伍尔夫下了床走到办公桌前。“你说呢，伯纳德中尉？——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看到斯科特张口结舌的样子时，他又笑了。“欢迎来到地球，中尉。要喝一杯吗？”

　　斯科特谢绝了伍尔夫的邀请，看着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间不大的屋子里，弥漫着陈腐的甜味和酒精的味道，房间里吃剩的东四和空酒瓶丢得到处都是。斯科特留意到伍尔夫放下酒杯的时候，他的手在颤抖。

　　“啊，别那么拘谨，伯纳德。”伍尔夫用夸张的语调说，“坐吧，你可以把那次不走运的攻击情况告诉我，我也可以给你讲讲我的遭遇。”

　　“长官，我到这儿并不是要搞社交活动……”

　　“哦，我知道。”坐在躺椅上的伍尔夫换上了一本正经的表情。“那么，你此行有何目的？”

　　斯科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努力克制住自己想耍转身离去以免把事情弄糟的冲动。“您不记得我了吗，长官？我在泰箔星就认识您了。我是土星集群的成员。朗博士的助手。”

　　伍尔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把目光从斯科特身上移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伯纳德。而且那儿离这里十万八千里。”他把酒杯推到一边，“很抱歉，伯纳德。今天我们失去丁很多优秀的战友。现在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长官，这座城……伍尔夫军团——”

　　“这里没有什么伍尔夫军团，中尉！”伍尔夫吼道。

　　“伍尔夫军团已经不复存在，所有的人都死了。”伍尔夫站起身把酒瓶放了回去，“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伯纳德。那个高贵的乔绸森，伍尔夫，现在只剩下过去的盛名，他甚至管制不了自己的部队。可你不知道里面的缘由，伯纳德。你连一半都不知道！”

　　伍尔夫阴沉着脸，他一口酒都没喝就把酒杯推向一边。“这些人都不是军人——一他们是流氓、窃贼、强盗，是过去十五年来这个星球各种社会渣滓的集合。我只带着少数几个真正的军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过这里是地球，而不是泰洛星。在这儿，敌人的举动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和我们是一样的。”

　　斯科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所以他干脆直入正题。“我想加入你们的行列，长官。”

　　现在轮到伍尔夫瞪大眼睛了。“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伯纳德。”

　　“我一路奔杀，开车走了一千多英里才来到这儿，也许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伍尔夫的眉毛在墨镜后头竖了起来。“令人惊讶。”

　　“事实上，”斯科特兴奋地说”‘如果你想得到一支优秀的队伍——”

　　“不！”伍尔夫坚决地打断了他，“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出色，可是我需要接受过洛波特技术训练的人。”他转过身背对着斯科特，两眼望向窗外。“可是，长官——”“以目前来说，就是这样，伯纳德。”斯科特闭上嘴敬了个礼。“您还有什么指示？”“噢。五点整出击，在大门口集合。”伍尔夫连头都没回。

　　太阳刚刚升起，四个全身护甲的骑手就乘着旋风式摩托离开了盆地底部，他们攀上断崖，进入茂密的森林向东行驶了一个钟头。这4个人分别是伍尔夫、托德、威尔森和伯纳德。斯科特没有把他和伍尔夫会晤的事情告诉兰德和其他人。他和大伙找了一家由营房改造的旅馆。在同一间房屋里过夜。他在黑夜的掩护下溜出了屋子，只在被盖上留下了一张潦草的便笺解释自己的去向。他不得不承认，离开自己的临时家庭——“群狼作战部队”使他感到别扭和不安。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诉自己，现在该和他们分手了；从此以后，他必须一心忠于伍尔夫和他们将面临的任何任务。

　　四个人在树林里下了旋风车，在伍尔夫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难以辨认的、通往开阔地的盘山小路。透过密林，斯科特看见了一个巨一大的红色球体。他们把旋风式摩托留在远处，只携带随身武器接，因维德人的史前文化能量农场，这一点让斯科特很不安。伍尔夫的探险很有意义——他们不能乘坐以史前文化能量驱动的机械装置靠近那个地方——即便可以，他也很难想象小小的H一90手枪能起到多少破坏作用。

　　直到他们四人到达开阔地的边缘，伍尔夫才把计划的后半部分公诸于众：他们必须偷窃到足够的史前文化能量，为伍尔夫策划中的大规模营救行动做铺垫。过去的每一次行动都使得他越来越接近那个目标，过了今天，他们就能够达成营救活动的所有必要条件，同时，他们四个人还得防止被敌人的等离子湮灭光弹烤焦。现在，挎节阵特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农场了，他终于明白伍尔夫先前为什么没有向他们介绍这个地方的情况——只有到过这里的人才会相信眼前的情形。那是一个超过三百英尺高。周长则将近一英里的球体。5艺个隅格状表面的球型物体呈血红色，看起来就像一个器官。球体内部的脉冲光把它映得通亮。物体的底部延伸出十条触手般的物体向外突起，每一条都长达五十英尺左右。斯科特觉得，这个东西和水母的俯视图有几分相似之处。

　　伍尔夫低声提醒他们：“不要因为看不到因维德人就掉以轻，他们就藏在附近，这一点你们可以确信。伍尔夫掀开旋风车护甲的头盔风挡，戴上了他的墨镜。

　　斯科特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洒脱和机警，他不再是昨天晚上那个嗜酒、自怜的伍尔夫。而是率领伍尔夫军团踏上光荣道路的伍尔夫川

　　“这个基地有两处人口，史前文化能量就储存在里面。”伍尔夫说着，指了指膜状墙体上的两个拱形人口。他命令托德和威力森去南部的那个出口。“伯纳德和我从另一个出口进去。”

　　三个人都点点头。

　　“别拿得太多，”伍尔夫又添了一句，“不要让重物拖了你们后腿。记住，你们还要留出一只手拿武器。”伍尔夫笑了笑，“当然，希望不要动用到它们。”

　　威尔森和托德在一条须状凸起的掩护下离去。片刻之后，伍尔夫向斯科特挥手，示意他前进。

　　才走到触须的中段，伍尔夫和斯科特就停了下来，他们把脑袋藏到它的下面，等待威尔森和托德抵达南部的人口。

　　就在威尔森跨进球体的时候，发生了始料未及的事情。

　　“伍尔夫！”斯科特听见托德通过护甲的战术网络大声呼叫，“这里有一种力场护盾！”斯科特和伍尔夫同时扭过头去，只见威尔森似乎悬浮在人口处，两手抱着脑袋，随着能量流过护甲，他的身体不住地抽搐。地面突然颤抖起来，他们还来不及向两位战友迈出步子，一具因维德震爆机甲突然从地底钻了出来，出现在距离他们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

　　看见那东西给他带来的惊吓，一定足以让威尔森挣脱羁绊住他的电流，斯科特想。威尔森和托德躲过铁钳的一路横扫，掉头跑向树林。斯科特和伍尔夫也采用类似的战术逃跑，却发现回去的道路被另一具因维德机甲拦住了。两具震爆机甲发出足以将斯科特击倒的能量。

第三具震爆机甲也以同样的方式切断了威尔森和托德的退路，两个人只得使用随身武器和它以死相搏，

　　伍力夫大声呼喊斯科特爬起来，同时，用自己的手枪向外星机甲的面部连连开火。斯科特看见不远处白光闪过，随即感觉到一股袭人的热浪。他赶忙转身，恰好看见威尔森和托德在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洪流下粉身碎骨，他们的惨叫从战术网络一直传到自己的耳朵里。

　　这时，伍尔夫成功地击退了一分钟以前逼近他们身边的因维德人。斯科特想不明白他是怎样办到的，但现在却不能停下来细问。斯科特已经站了起来，伍尔夫命令他快跑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距离树林的边缘只有五十英尺了，斯科特发了疯似的向前冲去……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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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小队来说，乔纳森，伍尔失事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段经历对他们的触动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深——不过主要还是因舞整个重担全都落在了小队的肩上：除了他们自身一点徽不足道的努力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抵抗组织。他们能够克服伍尔失的背叛带来的被动，他们曾经直面过幻想的破灭，有什么理由不能克服呢？

　　                                ——《宙斯的怒吼：通往反射据点的旅程》





　　斯科特留下的纸条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上面写着“大家都别担心。我不能向你们透露去什么地方以及做什么事情，不过我会在日落时分回来。斯科特。”

　　这个秘密让兰德感到极度困扰。如果斯科特没有留下任何音讯就消失一整天兰德倒不会有什么想法。可到了中午，斯科特却没有跟着伍尔夫一块回来。于是。兰德和露可决定插手此事。他们压根没有理会军队内部的繁杂手续，甚至没有得到伍尔夫的邀请就径闯进了伍尔夫的房间。

　　“斯科特在哪儿，上校？”刚刚登上高楼的兰德，上气不接下地问。

　　伍尔夫转过略带浮肿的眼睛看着他们。他正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瓶半空的伏特加酒，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恶臭。兰德和露可闯入房门的时候，伍尔夫甚至没有动地方。此刻，伍尔夫正懒洋洋地看着他们，好像对这一切都毫不在意。

　　“哪个斯科特？”他把自己的杯子加满了酒。

　　“伯纳德，”露可说道，“我们知道，今天早晨他跟你出去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伍尔夫懊丧地哼了一声，放下手里的杯子。他伸手拿起那副墨镜把它戴上。“伯纳德……“

　　“他怎么了？”

　　伍尔夫紧闭着双唇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同时摇了摇头。

　　兰德倒吸一口冷气。“你是说……”

　　“我不敢肯定。因维德入对我们发起突袭，在混乱中，我没有注意他是否逃了出来。它们早就布下了埋伏，我们被打败了。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种种可能性在兰德的心里激烈地翻腾，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然而露可的脸上却浮现出怀疑的神情。“出了这么多意外，”她问伍尔夫，“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上校？”

　　伍尔夫耸耸肩。“我比他们运气好。就是这样。”

　　露可颇为不屑地反驳。“可据我了解，你的运气始终都是那么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伍尔夫的火气上来了，他冷冷地扫了露可一眼。

　　兰德示意露可闭嘴。他上前两步，用力一拍桌面。”告诉我，你们在哪儿遭到了伏击。”

　　伍尔夫伸出手稳住正在摇晃的酒瓶。“如果你想去救人，我看还是算了吧。你不可能成功的。”

　　兰德先是向伍尔夫露出白森森的牙齿，然后又把表情缓和下来。“你知道，我们在附近藏了一架阿尔法战斗机。只要斯科特还有一线生机，你最好还是相倌我们能把他救出来。”

　　提到VT战斗机，伍尔夫像是有些信服了。他刚拿起酒瓶，又把它放了回去。“就算有一架战斗机，恐怕也不一定能行。”伍尔夫重新打量了兰德一眼。“是的，斯科特说过你们曾经共同作战。可我们这次简直是在和一个蜂巢对抗，而不是一支巡逻队。”“但这仍然值得一试。”伍尔夫想了想，然后说：“好吧，我带你们到那儿去。”“太好了！”伍尔夫站起来拿他的外套。“我们马上出发。”兰德朝露可转过身。“告诉他们我走了。我们会把斯科特带回来的。”

　　说着兰德大步跑出了房间，伍尔夫也跟了出去。露可愣了好学会儿才追出门外。“你把我当什么了……传令兵吗？”她冲着兰德的背影喊道。可是他没有回头。“兰德！”她又喊了一声，气得七窍生烟。

　　兰德带着伍尔夫找到了隐藏起来的阿尔法战斗机，可上校去持要先对那片区域进行侦查，然后再使用变形战斗机。伍尔夫强战斗机会引起整个蜂巢的过度反应。这件贵重的东西不能用来冒即便是为了一个重要的朋友。

　　尽管兰德反复争辩，但他知道伍尔夫的话更有道理，尤其，尔夫带他看过蜂巢之后。

　　“这个地方简直是一座堡垒”兰德压低自己的声音喊遭。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墨镜后的伍尔夫应了一声，兰德的震惊反应显然使他感到，自得。他们穿着旋风车配备的护甲，带着便携武器躲在开阔地的边缘。“这只是它们中的一个罢了。”伍尔夫说道，“这些蜂巢串成一条长链，最终通往它们的反射据点。”

　　兰德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顿时心凉了半截。“你最后一次见到斯科特是在这儿？”

　　伍尔夫点点头，合上了头盔的风挡。“我们先沿着边界搜寻吧。”他朝右边指了指，“我们在蜂巢另一头会合。记住，别离开树林。希望伯纳德还能留下点线索。”

　　兰德的心里抗拒着那个可怕的想法。他刚要转身离去，这时大腿却开始颤抖。伍尔夫端起枪原地旋转三百六十度寻找周围是否有因维德人破土而出的迹象，兰德也抽出枪支，和伍尔夫一起对准了相同的方向。

　　因维德震爆机甲立刻出现了，它突然从开阔地的外围钻出地面。伍尔夫和兰德用手枪的最大火力向它开火。然而两人都没有打中那十生物的薄弱部位。这具震爆机甲像是感觉出这两个人没有其他后援一样，便决定使用巨钳而不是炮火来消灭他们。它高高抬起一只巨钳正要向下猛戳，突然有个人出现在他俩身后，并射出一枚蝎式导弹，正中震爆机甲的头部，打得它一时动弹不得。

　　兰德转过身，恰好看见露可的红色旋风车正用后轮着地。她一摆摩托后轮，将摩托车掉过头来，用外部扬声器大声呼喊兰德，叫他快跳上来。

　　“我告诉过你别抛下我。”兰德听见她说，一边跑向旋风车，“幸好找还是跟来了，算你们运气好。”

　　兰德跨上旋风式摩托的后座。却发现伍尔夫没有跟在他的后面。他一回头，看见伍尔夫正向露可挥手示意。“快走，”伍尔夫对他们说，“我很快就回摩托车上去！”

　　露可不想傻坐在这儿争论。兰德还没抓稳把手，她就给旋风车挂上挡冲了出去。与此同时，那具暂时麻痹的因维德机甲也恢复过来，向树林里射出冰雹般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束。震爆机甲追赶着他们，肩部的火炮也在猛烈射击。露可驾驶旋风车左支右绌地绕了几个弯，躲避着爆炸、火焰和尘土。

　　兰德正想着快些离开这片开阔地时，第二具因维德机甲的脑袋叉突然从松软的土地里钻了出来，活像一只怪异的陆地螃蟹出现在他们面前。露可想趁它还没有完全钻出地面时，就从它的上方飞过去。可摩托车刚跃到因维德人的顶门，震爆机甲就从土中完整地抽出了一只巨钳——外星铁钳的撞击震得兰德坐立不稳捧下了摩托。

　　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屁股朝下，头昏眼花地落在一片草地上，露可也和他一样趴在不远的地方。至于旋风式摩托车，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兰德摇摇头让自己回过神，然后掀起了头盔的风挡。“我们得找到旋风车。”他对露可喊道，“我们分头行动。”

　　露可站起来，兰德挥挥手示意自己没受伤，然后就消失在灌木丛中。

　　才过了十五分钟，兰德就开始抱怨自己：分头行动是个糟糟的主意。茂密的树林十分难走，起先他以固定的一点为圆心向外搜索，可是很快就迷失了圆心的方位——他同样也没有找到露可和消失不见的旋风车。

　　兰德又一次靠近了蜂巢所在的开阔地。他摘下头盔，却听到周围有些动静。兰德回过头，一眼瞥见了伍尔夫上校。他差点叫出声来。却不知道是哪里觉得不太对劲，兰德终于在最后一刻硬生生地躲圃了树林。伍尔夫的手枪已经插入了皮套，看样子是在等什么人进行一场交易。—个人形物体向伍尔夫走来，但它还是离得太远，兰德没法看个清楚，甚至当它走近伍尔夫的时候，他仍然没能把它辨认出来。

　　兰德的H—90已经瞄准了那个家伙：它看起来要比刚出现的时候更高一些，也许有八英尺，长着两条腿，身上穿着一套暗色的大型战斗护甲。那个东西的脑袋——如果它真是个脑袋而不是某种头盔的话——让兰德联想到蜗牛的角。兰德告诉自己，它一定是个因维德人。它显然符合斯科特的描述，可是这么久以来，兰德一直把外星人的机甲当作那种生物本身，因此他的意识始终不愿接受这种观点。

　　接着，兰德看见那个因维德士兵把一整捆史前文化能量罐递给了伍尔夫。

　　兰德想把他们全都杀死——外星人和叛徒——但随着怒火燃遍全身，他发现自己更希望让伍尔夫死个明白。

　　兰德放下武器，悄悄向告密者靠近。伍尔夫背后有一块突兀的巨石，因维德人返回了蜂巢，兰德也爬到了石块顶部。伍尔夫拿到史前文化能量罐正要回自己的旋风式摩托车，却被兰德逮个正着。

　　“原来所谓的英雄是一个叛徒。”石块上的兰德说道，他的枪居高临下瞄准了伍尔夫。伍尔夫飞快地举起枪，但兰德却毫不畏惧地继续说道：“难怪城里有那么多寻欢作乐的士兵——只要有你在，那里就可以高枕无忧。”

　　兰德从高处跳下，很快就站在了伍尔夫面前，但伍尔夫始终没有说话。“洛波特战争的英雄竟然和因维德人做交易！为了区区几罐史前文化能量，伟大的乔纳森·伍尔夫就把自己的士兵送入因维德人的虎口。对不对？”

　　伍尔夫突然开火。

　　这一枪打中了兰德右小臂的护腕，洞穿的护甲变得火烫，震得武器脱手而出。他单膝跪倒，抬起头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瞪着伍尔夫，膣上又是惊讶又是痛楚。

　　“打死我吧，”兰德说道，“不管怎样，我已经变成了因维德人的诱饵……就像斯科特和其他人一样……这就是你总能毫发无损地带着史前文化能量回到城里的原因……”

　　伍尔夫压低枪口对准兰德的脑袋。“老实点，孩子。”他警告兰德。

　　尽管兰德竭尽全力想要控制住自己的恐惧，但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你怎么能这样？”他问伍尔夫，“斯科特把你当作他的偶像……他告诉我，你曾经救过他的命。”

　　“欢迎你回到现实中来。”伍尔夫淡淡地说。

　　兰德甚至觉得手枪上的枪油滴上了他的脑壳。他很想看看伍尔夫的眼睛，好弄明白伍尔夫在想些什么。“这我以前就见过一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很多人不惜出卖别人……可是你，伍尔夫，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伍尔夫把手枪抽了回去。“因为它们是不可战胜的。”他冷笑一声，“因为保住几个安全的小镇总要胜过让整个星球都沦为奴隶……

　　还有……还有一些你无法理解的原因。孩子。”

　　兰德满脸怒气。“你最好还是杀了我，伍尔夫，因为我一定会阻止你这么干下去。”

　　伍尔夫向后退了几步，把武器收回枪套。“尽管到城里散播真楗吧，看看有没有人会相信你。”

　　伍尔夫转过身，匆忙离去。

　　兰德一边目送伍尔夫走远，一边解开上臂部位烧焦的护甲。他检查了伤口，发现灼伤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严重。然后，他便在茂盛的草丛和灌木中寻找自己的爆裂枪。他怀疑自己能否在伍尔夫回到旋风式摩托之前抓住他。

　　尽管到城里散播真相吧。兰德想起伍尔夫对他说的话。看看有没有人会相信你。

　　突然，他听见露可的声音，兰德抬起头，只见她和斯科特在一起，她正用肩膀架着他的胳膊支撑着他往前走。斯科特的战斗护甲有好几处焦痕，但他本人却不像受伤的样子。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兰德向斯科特伸出手去，“真的是你吗？”

　　“勉强算是吧。”斯科特答道。

　　“我是在地洞里找到他的。”露可笑了。

　　“我刚刚躲过敌人的搜捕。”斯科特把手臂从露可肩上抽了回来，开始描述自己躲藏时看到的一个像史前生物的怪兽，突然他看见了几百码之外的伍尔夫。他摇摇晃晃地朝那个方向走了几步，对兰德说：“那是不是伍尔夫上校？他专程回来找我？”

　　兰德伸手拦住了他。“让他走，斯科特。”斯科特回头望了他一眼，感到几分不解，“我要告诉你—件事，不过你不会爱听的……伍尔夫……伍尔夫是个叛徒。他和因维德人达成协议——他用战士的生命换取史前文化能量。”

　　“你说什么？”斯科特睁大了眼睛。

　　“他是个叛徒！我亲眼看见的，还有一个因维德人，斯科特，不是飞船的船员，可——”

　　兰德断然没有料到迎面打来了一拳——他被斯科特打倒在地。

　　“撒谎，你这个胆小鬼！”斯科特叫喊着。兰德翻身坐起，觉得轻微的麻痹感在下巴上扩散。“我质问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否认。我告诉你，我们都是他带给因维德人宰杀的猎物。”

　　斯科特怒吼一声扑了上去，但露可上前拦住了他。由于体质虚弱状态不佳(被因维德人迫杀、并且长时间围困在树林里)，露可轻而易举地拦住了斯科特，不过，斯科特对兰德的咒骂就不是她能制止得了的了。

　　突然，一阵猛烈的爆炸彻底抹去了战斗留下的痕迹，冲击波把露可和斯科特分别推向兰德的两侧。透过烟雾，三个人看见好几架震爆机甲正从周围接二连三地冒出来，它们的肩膀上都喷吐着炫目的火焰。

　　转眼之间，毁灭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就开始扫荡这片区域，岩石、树根和它们前方的一切障碍都被炸成了齑粉。兰德搀着斯科特躲到一块巨石的后面，露可向震爆机甲射击，为斯科特和兰德提供火力掩护。

　　“旋风车……它们在哪儿？”斯科特问。

　　露可朝一个方向指了指。“我去试试，看能不能抵挡一阵。你先走，然后再回来接我。”

　　斯科特和兰德打了个手势表示同意，然后蹲下身子匆匆向后跑去。

　　乔纳森·伍尔夫正在森林的另一处观察他们。斯科特的幸免于难使他感到吃惊，奇怪的是，伍尔夫竟然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尽管如此，斯科特的逃脱只不过略微延缓了死刑时间罢了，因为六具震爆机甲对付三个自由战士绝对绰绰有余。伍尔夫看见那个女人留在后面为她的同伴争取时间，可是即便他们碰上运气找到了旋风车，失败都是早晚的事情。

　　除非有人提供足够的火力增援。

　　比方说，一架阿尔法战斗机……伍尔夫对自己说。

　　兰德率先赶到旋风式摩托车旁边，他掉头回来载上露可，把她送到红色的旋风式摩托跟前。接着，兰德跳上半空变形为战斗铠甲模式，他一枪打中震爆机甲的感应器，干净利落地干掉了一具机甲。

　　露可和斯科特也开始变形，追赶第二个外星人。斯科特高超的近距离飞行让震爆机甲感到眼花缭乱。接着，他加速逃离震爆机甲横扫的铁钳，可他放出的蝎式导弹却被这怪物的装甲铁钳弹了开去。

　　因维德飞行员也向斯科特回敬了一束等离子湮灭光弹，但它却忽视了露可的存在，震爆机甲被露可射出的导弹打中了脆弱的探测器。

　　震爆机甲被炸成碎片，三个队友落到地面重新聚集起来。这时，他们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是因维德人。

　　“我们被包围了。”兰德背靠着露可和斯科特说道，“现在该怎么办？”

　　“还是老办法。”斯科特差点笑了，“杀出一条血路。现在，大家注意。”

　　兰德第一个向外冲，但他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一具震爆机甲的巨爪挡住了他的去路。斯科特听见兰德在网络里绝望的叫喊，可斯科特还来不及考虑该怎样救出自己的朋友，一道闪光就从天而降，把因维德人的巨钳从它的肘部打落下来。片刻之后，斯科特看见阿尔法战斗机越过了自己的头顶。他给弄糊涂了，后来他听见了兰德的呼喊：“伍尔夫！一定是他！”

　　伍尔夫把VT战斗机切换到守护者模式，几枚导弹飞出了挂架，在其中一具震爆机甲的四周像炮火形成的间歇喷泉一样轰然爆炸——但这个家伙竟然挺过了那一关开始反击。伍尔夫一个滚转。

　　驾驶战斗机翻了个筋斗穿过一束等离子湮灭光弹，把这个绊脚石打翻。接着他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回头对付剩下的敌人，铁甲金刚占据着高度优势，用手里的速射机炮倾泻着白色的死亡之火。

　　两具钳形飞艇升上天空，伍尔夫给阿尔法战斗机加速，冲上去对付它们。一具因维德机甲刚飞到一半，就被伍尔夫的铁甲金刚肩部放出的一群热寻的导弹炸得粉身碎骨。

　　在地面上，斯科特说：“叛徒是不会这样驾驶阿尔法战斗机的。”

　　他和露可、兰德且战且走，这会儿已经来到了基地西侧贫瘠的高地上。

　　过了一会儿，伍尔夫的声音从战术网络中传了过来：“就当我给你们一些增援的炮手吧，小飞侠。”

　　“别客气！”斯科特激动地说。

　　伍尔夫仍旧以铁甲金刚模式击落了第二艘钳形飞艇，这才向着残余的震爆机甲飞去。他瞄准外星人的头部，用最猛烈的火力向它们射击。然而这个特技动作却耗费了珍贵的几秒钟时间：伍尔夫掉转铁甲金刚追杀最后一个因维德人，可是震爆机甲抢先开火，能量弹像一支燃烧着的长矛洞穿了铁甲骑士。

　　斯科特看着负伤的铁甲金刚单膝跪倒，接着又自动转换成守护者模式。

　　“伍尔夫上校！”他一边喊一边跑向战斗机，“你没事吧？”

　　座舱盖向上打开，伍尔夫勉强爬出了座舱，一只手按住身体侧面的伤口。他缓缓地坐在地上，瘫倒在斯科特的臂弯里。斯科特轻轻地把他平放在地面上，两只手都沾满了上校的鲜血。“您流了很多血。长官。”他急切地告诉伍尔夫，“我们得马上送你回基地。”

　　伍尔夫伸手摘下了他的墨镜。“太晚了，伯纳德。”他闭上眼睛，已经气若游丝，“你们赶快离开这儿。”

　　“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你死。”斯科特驳道，“你已经回到我们这边了。”

　　伍尔夫迫使自己睁开双眼，费劲地看着斯科特的眼睛。“我是个叛徒，中尉——”

　　“上校——”

　　“叛徒只配死在荒郊野岭……”伍尔夫打了个寒颤，这寒颤—定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为了保住性命，我出卖了很多人，每当我想起他们……”伍尔夫放声尖叫，他感觉五脏六腑全都溃散开来。斯科特看见伍尔夫脸色发白，感觉这个濒死的人握紧了他的胳膊。

　　“上校，你要挺住——”

　　“凯瑟琳……约翰尼……明美！”伍尔夫费劲地说出几个名字——死了。

　　斯科特将伍尔夫的双眼合上，并向他立正敬礼。在远处，斯科特看见伦克和安妮乘着汽车向阿尔法战斗机开来。他们身边的兰瑟正骑着一辆旋风式摩托车，也许是他从基地里弄到的。

　　斯科特同头看了看露可和兰德，他们也茫然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斯科特倒是很想知道他们是否和他一样困扰。他注视符伍尔夫的尸体，注视着六七具因维德机甲的残骸，他不由得问自己，这场战争如何才能取胜？

　　也许这样的战争终究能够决出胜负。

　　斯科特在考虑今后的长路一考虑他的分队，他的家庭。那会是一条和过往的几个月来一样充满血腥的旅程吗？玛琳！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挂坠，自言自语道。

　　即便能够挺过所有的困难，过去的生活也永远无法重新来过了！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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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卢塔克①（①古希腊传记作家哲哲学家。）说勇气是介于胆怯与鲁莽之间的一种东西，莎士比亚说它是时势的产物，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证实了这些说法。

　　                                  ——斯科特·伯纳德对“使命”的评述





　　兰德僵硬地停住脚步，转过身看安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真是本性难改！”

　　但他还是冲了回来，这时，因维德操作员也向安妮靠近。它们抬起手臂，准备用体内的武器向她开火。“入侵者，一共两个，消灭他们。”瑞吉斯敦促她手下的士兵。

　　安妮可怜兮兮地站了起来。“不，别开枪！我们没干什么！”

　　兰德掐算了一下时间和角度。“坚持住，薄荷。再过几秒钟这些怪物就要大祸临头了。”

　　“投降吧，人类，否则就要被消灭。”瑞吉斯喝道。看着不断靠近的操作员，兰德伸手握住了H-90。随后，他又把枪放回皮套，举起双手捂住耳朵，同时张大嘴巴，预防爆炸对人体带来的伤害，心惊胆战盼安妮也做出同样的动作。“人类，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一”

　　爆破雷的威力基本上都是被导向里面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模样奇怪的线圈，不过相反的方向也受到了剧烈冲击，三个因维德操作员都被冲击波震倒。

　　探测器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玛琳急促地喘着气。

　　斯科特光顾着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雪山上一个开口处冒出的浓烟，根本没有注意她。“他们成功了！瞧，多漂亮！”

　　他放下望远镜，一转身却听见玛琳悲痛的哭泣声。露可和其他人都围了上去。“和上次一样吗？”兰瑟问她，一边想办法让她平静下来。

　　“她冲着我尖叫！”玛琳浑身发抖，费了半天劲才说出这句话。

　　伦克的眉毛拧成一个疙瘩。“她是谁？”

　　露可把目光从冒着浓烟的据点上移开，竭力摆脱恐惧的心理，不去考虑兰德是否牺牲或者受伤。“我们能帮什么忙，玛琳？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玛琳跪在地上，两手抱着脑袋。她摇摇头说“不”，一头长发也跟着左右飘拂。

　　“我们马上行动！”斯科特大声命令小队出发，“现在正是兰德和安妮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安妮望着上面，结结巴巴地说。

　　兰德就站在离安妮不远的地方，他也抬起头向上看。“那——那个东西……”

　　因维德操作员全都冒着烟，横七竖八地倒在地面上，爆炸和随之而来的二次殉爆要了它们的命。营养液池中的探测器也不见了，一切都很顺利。不过，那堆恶心的粉红色黏稠物质却散落在中央蜂巢的每一个角落，不住地抽搐颤动。它们就像缓缓移动的流星，在翻腾、漂浮、相互碰撞，整个空间里像充斥着阿米巴变形虫。

　　我的天！这股冲击力足可以炸飞六具震爆机甲，可是——“它分解成了某种原生质！”兰德也无法断定这个名词到底有几分准确性。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也许“史前文化能量外胚层质”这个名词更适合它？

　　安妮挣扎着站了起来。“它向我们飞过来了！”散布四周的黏稠物质，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找到了安妮和兰德两人的方位，它们像会杀人的水滴汇聚成了乌云，从各个方位向他们扑来。

　　安妮赶忙抱住兰德的腰。“它——它要来吃我了！”

　　兰德抽出H-9O，两只手紧紧把它握住。“吃我一枪！”他向探测器的残留物喝道，同时向它开火。可是，这团会飞的东西挨了枪子以后却变成更多的小块，飞行的速度也比刚才更快了。

　　大到一团的黏糊糊的东西，小到一颗液滴，都同时发出瑞吉斯的声音，犹如一出气势宏大的合唱：“进攻！”

　　兰德无助地拼命开火，这时安妮则不停地惊声尖叫。

　　尽管少了一个飞行员，自由战士小队仍让所有的VT战斗机飞上了天。贝塔战斗机和斯科特的阿尔法战斗机联为一体，它的火力和速度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足以震撼山谷的VT战斗机推进器的运作，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雪崩。伦克的卡车已经安装了寒带用具，它在野地里的行动就像雪上汽车一样敏捷。这辆车径直向据点的大门开去。

　　当他们从雪堤上落下，并再次呼啸着开上道路的时候，兰德大声说道：“但愿你胃的承受力比脑袋强些，玛琳。”不过，玛琳只是牢牢地坐在车里，目光迷离，全身颤抖，毫不理会那个浓烟滚滚的山洞。这一大片黏糊糊的东西触摸起来却是温的。最恶心的是，它像蜗牛一样会自己移动，而且附着在安妮和兰德两人身上怎么也不肯下来。

　　探测器知道，它被炸得四分五裂，而且很快就要死了。不过，它还知道自己的敌人——杀死它的凶手在哪里，它要为自己报仇。

　　安妮开始犯困，她闭上眼睛要挣脱那团东西，可指甲的抓挠却丝毫不起作用，她拼命拍打，嘴里放声尖叫：“不，不，不，不！”

　　她把自己的背靠向兰德。这会儿，兰德正试图清洁被那些黏糊糊东西堵住的H—90枪口。他已经被粉红色的黏液裹上了，这团东西包住了他腰以下的部位，它还继续向上延展想把他的脑袋也包起来。逃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兰德挣扎着竭力护住安妮。“安妮，你听我说！”

　　“噢……它跑到我嘴里了！”

　　这种形态不定的物体从各个方向朝他们覆盖过来。兰德把安妮举了起来。“爬到我身上，尽量把脑袋钻出来！”

　　安妮的声音被一团东西堵在嗓子里。“我没办法呼吸了！”

　　兰德的手臂被困住了，但却没有麻痹。“安妮，听着，检查一下紧急跟踪波束装置！它还在工作吗？”这时候，那团脏兮兮的东西已经涌到了兰德的脸上。

　　安妮鼓起全部的勇气压制住恐慌的情绪。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转动脑袋，看到了别在口袋上的一个像是银色钢笔的东西，它的顶部正一闪一闪地发着光。

　　她勉强说完了一句话：“我想——是的！”

　　钳形飞艇仍然在追踪露可，因此它们根本想不到三架前来复仇的变形战斗机会突然出现。空战才刚刚开始，四具因维德单兵机甲就拖着浓烟打着旋儿变成了燃烧着的碎片。小队毫不吝惜地放出大量导弹，战果也随之快速攀升。

　　伦克的卡车在开阔的雪地上颠簸着快速前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他看见岩缝里有六七门火炮在同时向自己射击，他只能尽力躲避因维德人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周围到处都是敌人射出的弹雨，雪花被烈火和浓烟融化，连同泥土被卷上了半空。根据他的习惯，伦克抛开所有杂念专心驾驶汽车，不去考虑万一汽车中弹，他本人、玛琳、卡车，甚至车上的军火和史前文化能量会出什么事情。

　　幸好斯科特已经发现伦克的窘况，他俯冲下来，射出了更多的导弹。雪崩和坍塌的岩石敲掉了敌人的火力点，只剩下烟囱一般冒着浓烟的山洞。

　　露可和兰瑟击落了最后一架敌机，VT战斗机以攻击态势飞过因维德要塞，炸开了它的大门。随后，战斗机减缓速度，盘旋着飞向巨大的入口。伦克的卡车殿后，他的手指还扣在自动火炮的扳机上。

　　外星科技和外星有机体的怪异结合在这座堡垒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小队其他成员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观察。在安妮的跟踪波束引导下，他们终于来到了中央蜂巢。在这座迷宫里，战斗机也不得不减速以垂直起降模式着陆，这时伦克也把车停了下来。

　　VT战斗机在一具仍在燃烧、抽搐的操作员机甲前面跪了下来。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浓烟，还弥漫着烧焦的有机物和探测器分解时发出的恶臭。飞行员们从机甲里跳出来，伦克和玛琳被周围的臭气呛得咳个不停。

　　他们总算找到了那一堆粉红色的东西——这曾经就是因维德人的探测器。他们看见顶端有东西在闪光，斯科特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到这儿来帮我一把！”

　　构成探测器的物质已经开始融化，片刻之后，斯科特和伦克就把兰德和安妮两人从里面解救出来。当被救出来时，兰德几乎已经无法呼吸，但他还是用身体努力为安妮争取到了一小块可供呼吸的空间。

　　露可站在一旁低头望着他，一动也不动。她想说点什么，但终于没有开口，不过她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兰德。

　　兰德终于睁开了眼睛。“你……你们为什么这么晚才到，伙计们？”

　　露可长出一口气后，平常那种冷冷淡淡、漫不经心的表情又回到了她的脸上。当兰德用热切的眼神望着她的时候，她却回以随意的一瞥。尽管如此，兰德还是笑了笑——她还活着，这一点令他欣慰不已，尽管不久以前他还蜷成一团被困在探测器的残骸当中。

　　伦克大声宣布：“安妮说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刷牙！”

　　兰德推开斯科特，自己站了起来，他清理干净H一90上面最后一块黏糊糊的东西，轻轻挥了挥。“我受够了！我要把这些会走路的铁皮垃圾全都消灭干净！”他站稳了脚步，摇摇摆摆地向前走。斯科特追上去时，兰德已经来到了巨型穹顶下的底层入口，在那里，许多中空的机甲正等待着胚胎的植入。

　　斯科特看着下方。“那是什么，孵育器吗？”

　　兰德抽出了手枪。“不管是什么，它都要成为历史！”

　　但兰德的脑子里又清楚地明白，他应该先找到培育雄蜂的地方——他要用伦克车里所有的炸药把那个地方炸成一片焦土。

　　但兰德没有那么做。那些雄蜂虽然怪异，但同样也是一种生灵，而且如果它们失去了机甲，他们就变得没有任何作用了。

　　兰德向穹顶中心那个酷似蘑菇云的球体开火。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过事实证明，那个东西就像彩色的玻璃一样脆弱——它炸裂开来，激起一片黑烟，碎片纷纷扬扬地落到地下。

　　看着那个球体炸成碎片，兰德感到十分满意，不过脸上却丝毫不露声色。突然，外星人的巢穴中回荡起玛琳尖利的呼喊，他们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

　　兰德他们跑了回来，发现兰瑟正在设法帮助玛琳，但毫无成效。玛琳跪在地上，紧紧地抱住脑袋，她越叫越厉害，显然已经无法忍受——尽管她没有说出原因来。

　　当伦克问起玛琳发病的诱因时，没有一个人回答，最后斯科特轻声说：“但愿我能知道。”

　　“坏消息，伙计们。”露可打断了他们不安的思绪。她正站在伦克的汽车旁边检视嘟嘟作响的显示屏。“今天早晨离开蜂巢的因维德巡逻队正在返航！”

　　斯科特没有浪费时间考虑它们回来的原因：究竟是突袭拖延得太久，还是探测器被毁时传出的警讯。“好吧，大伙儿注意：我们尽快离开这儿。兰德，你去驾驶贝塔战斗机。”

　　兰德大步向战斗机跑去。当Ⅵ1战斗机在中央蜂巢盘旋起飞的时候，伦克也启动了汽车引擎。斯科特通过战术网络告诉其他人：“听着：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冲出这个老鼠窝，那你们的下半辈子就都得在因维德人的史前文化能量农场里当佃农了。”

　　“你刚才说的‘你们’是什么意思？”兰德反问他，“我们往外冲的时候，你又想于什么呢？”

　　斯科特尽量让自己的口气听起来更客观一些。“是我把大家带到这儿来的。”

　　“可大伙都是自愿的啊。”兰德又大声反驳。

　　“说到点子上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应该为你们引开敌人。我在前门堵它们一阵子，别浪费时间了。”斯科特的推进器喷出的火焰像蓝色的新星，阿尔法战斗机从一条巨大的管路通道中飞了出去。

　　“兰瑟，我们应该为他提供火力支援。”兰德戴上思维帽，缓缓地说。

　　“让他去吧，乡巴佬，他不会有事的！”露可突然说道，“我们自己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斯科特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急速向支离破碎的大门上升。他用机甲自带的大型火炮来迎接第一具返回堡垒的钳形飞艇，这门炮的炮口宽大得像沟渠。敌人迎面而来，斯科特根本没有机会避开，他把第一具机甲轰成齑粉，然后又炸掉了附近的几架敌机。

　　可因维德机甲还是向斯科特冲了过来，不断投射着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他躲进侧面的辅助通道，铁甲金剐以直立的姿态飞行，背部和脚底的推进器喷出蓝色的火焰。因维德人也跟着他冲了进来。

　　这是一场捉迷藏和袭扰战的游戏。无论斯科特占据优势还是选择避让逃跑，冷酷无情的因维德人都不停地向他进攻。

　　终于，斯科特像一只巨大的黄蜂钻进了一条通往强烈光源的走廊。走廊的出口守着两具正在站岗的侦察机甲，他的出现是如此突然，以至侦察机甲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撞倒了。两具侦察机甲无法获得稳定的飞行姿态，它们翻着跟斗，伴随着剧烈的颠簸坠人了深渊。

　　斯科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宽达数英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球体，这颗球体让他联想到过去的舞厅里贴满镜面用来反射灯光的圆球。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球体周围缠绕着各式各样的因维德人的洛波特硬件和有机物湿件。（指软件、硬件以外的“件”，即人脑，来源于鲁迪·卢克的系列科幻小说《湿件》。）

　　这一定是整座据点的动力核心！

　　钳形飞艇从三条管道进入了巨大的球形区域，斯科特感到有汗水从脸上滑落下来。他迅速扫视着动力核心，在一百码的范围内寻找发出亮光的圆形开口或通道。从这些地方，他可以看到因维德人神秘的史前文化能量科技的闪光。计算机告诉他，那就是外星人的主控矩阵。

　　斯科特有了主意，铁甲金刚咆哮着向主控矩阵冲去。因维德人发现了他的踪迹，全速向他逼近。但它们投鼠忌器，不敢向他开火，只能伸出巨大的钢爪想把斯科特撕成碎片。斯科特则故意在内核的外壳上落脚以迷惑敌人，铁甲金剐强有力的脚吸收了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力，然后又跳将开来。

　　单兵机甲不敢开火，斯科特却没有这种顾虑。他在半空转身，从左右两肩放出六枚空对地导弹，用思维控制它们飞向目标。

　　一枚导弹在入口的边缘爆炸，而剩下的全都钻进了动力核心的内部。斯科特掉转铁甲金刚，拼了老命加速逃离。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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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马断定梦分为两种，一种是角质门里出来的“真实”，另一种是象牙门里出来的“幻觉”。父亲经历的就是从象牙门里出来的。难道它还会属于其他类型吗？

　　                          ——玛丽亚·巴特里·兰德，《生命之花：超越史前文化能量之旅》





　　内核骤然白热化，直径达数英里的球形空腔被照得通明，如同一个拱形的熔炉。

　　尽管失去了探测器，瑞吉斯仍然能够和她的子民通话。“主控矩阵爆炸！反射炉过载！”她能做到的只有告诉它们真相。虽然死亡即将来临，但她的子民起码还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听见她的声音。这片空间到处都是猛烈的放电现象。

　　动力核心像一个装满了T一9炸药的足球，沿着接缝四分五裂。钳形飞艇纷纷被汽化，爆炸猛烈地向外扩散。

　　斯科特不停地改变方向，以最高速度向前飞行，祈祷建筑墙体和弯道能够抵御爆炸的威力。

　　爆炸的震波最终还是追了上来。

　　贝塔战斗机和另外两架阿尔法战斗机护卫着伦克的卡车，像箭一样朝三角形的外星堡垒后门飞去，后门之外就是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的雪地。

　　“真不错，它们没有关闭后门。”露可笑着说。突然，她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前方的亮光正在缩小，两扇三角形的巨型大门正向内滑动闭拢。

　　“时间不多了！”兰瑟喊道，“伦克，快！”

　　伦克咬紧牙关，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同时按了几个按钮。“我做不到！”他喃喃道，不过卡车还是冲到了前头。

　　VT战斗机侧过机身竖着飞了出去，卡车尾部的排气管差点被大门扫中。不过他们全都逃了出来，两扇巨门在他们身后紧紧地闭合在一起。

　　“我的宝贝飞机可能给蹭掉了点漆皮。”露可兴高采烈地拍着仪表盘。

　　伦克尽量控制住不由自主的颤抖；安妮既不在冥想，也没有祈祷，更没有昏厥；而玛琳则显得昏昏欲睡。

　　兰德回头朝敌人的据点看了一眼。

　　加油，斯科特！

　　超强结构的铁甲金刚虽然被冲击波甩到墙上，然后又顺着地面滑行了一小段，但却没有损坏。尽管主控矩阵的爆炸撼动了整座山脉，震裂了墙体、地面和天花板，但它们仍然保持着大致的形体。但斯科特知道，第二次爆炸很快就会来临，而且整个核心将会像宇宙大爆炸一样再次猛烈进发。

　　爆炸已经到了斯科特的身后，但他找不到要塞的主要出口。就在斯科特飞速接近第二道后门的时候，战斗机的探测器发现了这个出口。这次的爆炸比第一次更强烈，以铁甲金刚的飞行速度，他根本没有机会摆脱爆炸的洪流。

　　更糟糕的是，他前方的大门已经闭合。

　　他把飞机上所有的弹药都射向那扇大门，这是他逃出生天的唯一机会。在离门太近的时候，他便射出激光。

　　好吧，斯科特，不成功便成仁！他想。就在这个时候，前方的大门在地狱之火的冲刷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后他飞了出去，铁甲金刚就像从迫击炮射出的木偶似的飞入半空。铁甲金刚身上的洛波特部件依然没有散落，它伸展机身，重新稳住了飞行姿态，这时，因维德动力核心爆炸的气流也冲进了下方山脉的空气当中，就好像有人打开了恒星中央的泄洪闸。

　　头昏眼花的斯科特摇了摇头，通过思维控制住机甲。他惊讶地看看周围，细细品味着死里逃生的甜蜜滋味。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他降低高度以便和其他人会合。

　　山脉晃动着它的根基，伦克和露可在相互庆祝，就连默默无语的兰瑟也赞许地点了点头。

　　可玛琳还是呆呆地看着他们，耳朵里依然能听见瑞吉斯的哀号。兰德心里想的却是成千上万的雄蜂已经灰飞烟灭，不过，一想到这些雄蜂孵育出来以后对人类意味着什么，他就不再感到愧疚了。

　　要塞开始沉陷，像起源坑一样陷入山脉中央。通往各处的通道被据点爆炸引起的雪崩阻塞，但对无法忍受南方的生活，希望重新开始的人们来说，现在的道路起码是完全敞开的。谁知道呢？安妮想，也许真的有一座天堂呢！在雪线下方，他们找到了一片湖泊。虽然湖水十分冰凉，但这仍然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栖息区。安妮穿上那身她吹捧多次的比基尼泳衣。外面再罩一件T恤衫，就迫不及待地跳进湖里。露可也穿着三点式跳了进去，她急切地想要洗去沾染在身上的死亡和杀戮的痕迹。安妮立刻向露司挑起了水战，尽管她俩的嘴唇都冻成了紫色，但两个人都喜欢这种嬉戏的方式。‘

　　玛琳坐在长满青草的岸边，困惑地望着她们。也许弄明白这种无法理解的行为方式，会有助于她解开自己身上的谜团。到目前为止，她就像随风飞舞的孢子，只是一味地跟着这些找到她的人。但她该做些什么呢，只要是对的都行？但她什么都没有为他们做过。

　　几个男人搭好了帐篷，在几码开外的地方闲坐。安妮大方地告诉男士们，洗澡的时候女士优先，所以他们只好等待。

　　兰德摇摇头，说道：“可怜的玛琳，她受了那么多的罪，可健忘症到现在还没有好。真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兰德朝玛琳所在的方向望去，不过也顺带把目光略为前移，看着穿着那身暴露的衣装在水中嬉戏的露可。那几件东西早就湿透，几乎变得完全透明。他的呼吸急促起来。

　　“别去逼她。”斯科特说，“她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时期，她的问题还是要依靠她自己来解决，谁不是这样呢？等她准备好了以后自然会开口的。”

　　兰瑟看着斯科特，心里在想斯科特为玛琳命名的事情，他很想知道这位自由战士小队的领导者到底想如何解决此事。

　　安妮大声召唤玛琳下水和她们一起嬉戏。露可也喊道：“是啊，来吧，姑娘，它对你会有好处的。”

　　冷水浸泡疗法？兰德想道。我倒宁愿用现代的法子。

　　兰德的境况更加窘迫了。在安妮的邀请下，玛琳说了声“好的”，可她的语气却十分犹豫——也许就她而言，答应要比下决心容易得多。

　　玛琳站起来，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脱去了衣服。四个男人全都看得目瞪口呆，只有兰德结结巴巴地说：“玛琳，快住手！你要让我犯心脏病吗？”

　　但此刻的玛琳已经全身赤裸，像是没有听见他说的话。她的皮肤感受着阳光和微风，长及腰际的红色长发在风中轻轻摇摆。多么曼妙的身姿，这是兰德能回忆起的最为完美无瑕的女性胴体，他尽量不让自己一直盯着她看。

　　在山脉的映衬下，玛琳的身体在阳光的沐浴下闪着微光，斯科更高的人类。看起来，她比其他人类更出色——她身上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美和自然的优雅，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引发了他内心的刺痛，使他无法回避，并且让他发生改变。

　　兰瑟始终保持着冷静，他轻轻拽住兰德的耳垂阻止了他的胡言乱语。“你不知道这样盯着一位女士是不礼貌的吗？你会让她难为情的。”

　　还会有谁比你更清楚这一点？伦克想道，他的想法并非不近人情。

　　“啊，好的！”兰德一边喊，一边拼命挣脱兰瑟的手，“我不是有意的！我不会再这么做了！啊，也许我只是想游泳……”

　　兰瑟带着讥诮地推了兰德一把。露可一直在湖边看着，她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

　　天杀的乡巴佬！

　　虽然他们全都意犹未尽地回味着那段插曲，但不久以后，自由战士小队还是下山进入了一片沙漠区域——在二十世纪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但和南方大陆遭到天顶星人、洛波特统治者和因维德人毁灭打击后形成的沙漠相比，这片沙漠更像是北美地区的天然产物。

　　地形和气候对他们的旅途都形成了障碍，但敌人的活动却更成问题。自据点遭袭事件醒悟过来以后，瑞吉斯在这片荒郊野地进行了高强度的饱和巡逻，巡逻队的主要成员是巨型的震爆机甲，钳形飞艇和侦察机甲只是辅助角色。

　　自由战士小队知道外星人聚集了大量的资源对付自由战士，斯科特开始担忧小队会引来敌人足以致命的注意力。他们压根儿都想不到的是，瑞吉斯和她的复制特工——玛琳失去了联系，瑞吉斯正为此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挫败。

　　沙尘暴刮起的时候，自由战士小队躲进了一个岩洞，震爆机甲在沙漠中逡巡，搜索他们的踪迹。尽管正值白昼，但整个世界却像布满红色沙土的黄昏，即便在岩洞中，透过染成红色的空气，所有的物体都是单一颜色的。

　　他们刚进入沙漠，玛琳就得了病，她处于半昏迷状态，躺在睡袋里不停地颤抖。因维德探测器被毁产生的延迟反应和史前文化能量散发的冲击，使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他们的存水也快用光了，伦克卡车上的罐子是存水的主要来源。但当他们从高地冲下来和敌人展开了一次短时间的遭遇战后，罐子被敌人打漏，士气变得非常低落。斯科特为此责备伦克，兰德却挺身而出，把矛头对准了斯科特，幸好这场扯破喉咙的争执并没有蔓延到其他队员。他们穿着机甲挤在狭小的岩洞里，彼此都不愿再看到对方或听见对方的声音。到处都是沙子和狂风无休无止的嘶吼。

　　最后，是正在发烧的玛琳在梦中大声呼喊惊动了每一个人。几个人满脸愧疚地道歉，兰德跪在她跟前，捏挤着仙人掌，把汁液滴人她的嘴里。尽管那股味道酸得要命，但她还是睁开眼睛，充满感激甚至用崇敬的神情向他笑了笑。岩洞外，震爆机甲的推进器发出的隆隆声盖过了狂风，外星人的搜索转到了别处。

　　兰德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不可抑制地笑出声来。但其他人都没有笑，他们竟然荒谬地指责他没有把仙人掌能够贮藏水分的秘密告诉大家。

　　兰德跳起来捏紧了拳头。“众口难辩，不是吗？每个独行客都知道这种小伎俩，周围到处都是仙人掌，我还以为你们会笨到令自己脱水而死呢！”

　　他朝岩洞的出口走去。“你们看见我私藏仙人掌了吗？没有！我已经把它给了玛琳，难不成你们全都瞎了眼？”

　　“兰德，等等！”露可急忙喊道，但话语中包含着警告成分。

　　“想要仙人掌吗？很快就有！”露可本想和兰德一起去的，但他那副恨恨的表情显然昭示了他不愿意和别人同行。露可看着他离去，然后又回过头照看再一次陷入间歇性昏迷的玛琳。

　　即便戴上了护目镜，兰德还是发现在暴风中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他数着步子，试着靠记忆引导自己走到那个地方。他勉强走了三十来码，就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沙坑。他顺着沙坑的边缘跌跌撞撞地往下滚，蹭破了皮肤，狂风猛烈地拍打在他身上。

　　在岩洞中，玛琳的眼睛突然睁开，但其他人都忙着拟定各种计划，谁都没有注意到她。“兰德！”然而狂风的怒号遮盖了她的轻声呼喊。

　　兰德的脑袋突然撞上了一块砂岩，接着他看见面前浮现出许多星星，沙漠不见了，地球也不见了，他的周围变成了一片虚空。

　　此时，兰德感觉在其周围长着一些仙人掌和其他植物。因维德的“生命之花”随处都是，它们自由生长，不再是实验室的样品。兰德躺在“生命之花”构成的小花园里，好几株三位一体的“生命之花”被他压在身下。

　　沙尘暴止住了，远处传来巨型皮膜翅膀扑打的声音，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呼喊着他的名字，唤醒了兰德。他睁开眼睛望着夜空，看见一条火龙在头顶盘旋，亮闪闪的前爪就像锋利的马刀，爪子里抓着一个人。

　　“玛琳！”兰德立刻站了起来。

　　管它什么喷火飞龙——“住手！”

　　他的旋风车在身边骤然出现，他跨上摩托开始了营救行动。机甲摩托跃入半空，突然他穿上护甲，直向前冲击。他将旋风车切换到守护者模式，却发现那条火龙也回过头做好了应战准备。

　　由于害怕打中玛琳，兰德不敢开火。火龙用撕咬的动作骗过兰德，使他急速后退。玛琳高声呼救，这时他终于恢复了对机甲的控制。

　　兰德打开背后的推进器开始爬升，和火龙展开第二回合的较量。“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我一定会来救你，玛琳！”他在动力护甲的辅助下摔倒了火龙。怪兽喷出的唾液像强酸一样腐蚀着他的护甲。“放开她，你这个巨型鬣蜥！”

　　火龙只得照办，玛琳哀号着从天空向下坠落。兰德像流星一样追上去把她接住，但火龙又从后面紧紧跟了上来。

　　突然，兰德和玛琳又神奇地坐上了旋风车，怪兽在后面冲着他们喷火。没有了防身护甲，他们只能被动躲避。玛琳两手抱着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背上大声喊道：“兰德，你听着：也许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嗯？”

　　“也许你只是在做梦。”

　　“和被人追着疯狂逃亡相比，我倒是更喜欢你这个想法！”尽管如此，被她的手臂抱着腰腹的感觉真是不错。

　　火龙守在他们六点钟的位置，盘旋在峭壁、山峰和可怕的沼泽上方。它穿过一条漫长的岩洞紧迫不舍，洞的另一头被照得通明。尽管兰德觉得害怕，但他脑子里想的却是自己是否该体验一次重生的感觉。火龙在一个大得令人不可思议的明亮月球下追赶他们，兰德觉得旋风车的侧影和旧时代某个电影制片公司的标志有几分相似。

　　天亮了，沙漠还在向前延伸，追踪还在继续。兰德发现玛琳正用敬慕的眼神看着他，告诉他这不过是场梦。

　　接下来，他们又回到了中央蜂巢，玛琳那种怪异的病症再一次发作。兰德盯着探测器，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就像所有的因维德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兰德注视着探测器缓缓说道，“可是你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强烈的影响，玛琳？”

　　没时间思考了，火龙去而复返。兰德骑上旋风式摩托，回头叫玛琳上车，这时他才发现她竟然全身赤裸，就像在河边看到时那样，显现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美。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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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亿光年之上

　　原始的火球在扩张

　　你的宇宙是静止的

　　你的身体

　　                               ——冥涛，《史前文化能量：超越机甲之旅》





　　这不会又是—个令我窘不堪言的场面，对吗？兰德想道。

　　玛琳突然出现在兰德背后的旋风车座椅上，她的衣服也变了出来。但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地底迷宫。火龙又准时出现了，在旋风车没有陷入泥潭前，他加速超过决斗的恐龙群。

　　他不得不避开几具拦路的震爆机甲。我早告诉过斯科特这里有因维德人！“我有一种感觉，这里是—个实验室。”他告诉玛琳，她把身体紧紧地靠压在他身上。“因维德人在重演地球的进化进程，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块巨石从低地陡然隆起，把兰德和玛琳摔了个四脚朝天。他爬过去摇晃着她的脑袋，她呻吟道：“你不能和斯科特起内讧。”

　　斯科特？她要告诉我什么？“我们总是有分歧。说实话，我可沒觉得他把我们——我们当中每—个人的性命当一回事。”

　　“兰德……水，给我水……”

　　可是当他从水池里捧来水，她却喝不下去。他含了些水，对上她的嘴唇把水送过去——他吻着她，她一下子睁开了眼睛。

　　他笑了笑，想开个玩笑放松一下气氛。“嗯，在某些地方，这就意味着订婚。”

　　可是火龙的咆哮声充斥着岩洞，它像一架轰炸机似的朝他们冲来，他们再次跨上旋风车。安妮出现在他们身侧，她又一次燃起起源坑里的邪恶之火，用瑞吉斯的声音向他们说话：

　　“人类，看看这真理之火吧，感受它带来的震撼吧，那就是你们的宿命。现在，你们人类已经书写了历史之书的最后章节。”

　　安妮的话还没有说完，“因维德曾经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单纯的种族。可是自从我们的世界被人毁坏，‘生命之花’遭到窃取，我们就永远改变了。一旦征服宇宙，我们就会崛起，崛起——我们将会超越肉体形态，我们要在更高层面取得统治权，成为纯智能、纯精神的种族！”

　　兰德又一次看到着了魔的安妮在火焰中生成的各种形态。奇怪的是，他看到了反射据点，瑞吉斯本人那怪异的栖息地，但却没有看到瑞吉斯。

　　瑞吉斯说：“所以我们来到这里，重生，从行将灭亡的人类手中接管地球。从你们人类的灰烬中崛起，重生，就像凤凰一样！”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梦境的范畴，变得越来越古怪了。火龙再次抓住玛琳，兰德发现自己正骑着摩托和自由战士小队的战友们对玛琳展开救援，他们都穿着瓦格纳歌剧中的服饰，但都骑着现代机甲。即使伦克的卡车也会飞。兰德发现，露可似乎对他很有意见。

　　我为什么不能碰三次卢比的拖鞋①（①谊典故出自童话《绿野仙踪》）就结束这一切？

　　尽管如此，有整个小队做后援，而且又有了朋友的帮助，这的确很棒。他发现了一件事，靠一个人的力量和敌人对抗的确显得势单力薄。

　　那一排Ⅵ战斗机也全都配备了刀和剑，它们像电线杆那么粗。还闪着银色的光芒。火龙终于走投无路，被小队的勇士斩杀了。

　　如同女神一般的安妮感谢勇士们救了她的命。确定人类新生的黎明即将揭开之后，他们便跟着鹰一般的闪电回去了。兰德还听见瑞吉斯的声音，她说从人类的灰烬中，因维德人将会像凤凰一样重生。

　　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场梦，但兰德实在疼得要命，因此，他断定这不是做梦。沙尘暴已经过去，他在露可的帮助下被送回了岩洞。兰德脑袋上的血迹已经凝结，露可还在一旁照看他。

　　在露可的脸上，他看到了关切的神情。兰德一时间认为自己可能还处在昏迷状态。

　　除了兰瑟和玛琳，所有的队员都钻出山洞寻求答案，兰德发现自己竟然在含含糊糊地说：“听着，新的一天即将开始，火龙终究会被斩杀。闭上嘴听我说！那一天显然要靠我们来实现。我们到底是谁，它竟然相信我们永远都会是地球的主人？”

　　他的话不时被打断，其中也有过一些争执，有的人对兰德生气，其他人——尤其是露可——则劝他不要再说下去。然而兰德仍然坚持费劲地往下讲：“因维德人穿越宇宙来到这里，是为了进化到一种全新的形态。它们不但要统治物质世界的宇宙，还要染指更高层面的存在形态！”

　　“哇！他的脑子一定是烧坏了！”安妮低声说道。

　　“不，安妮。”露可不同意，“这个小伙子还没睡醒。”她像医生一样轻轻拍了拍兰德的脸颊，同时又克制住自己不要表现得太过火。兰德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

　　兰德深深吸了几口气，再一次对他们说：“现在我知道因维德人为什么来这儿了。为了生存，它们想把自己植入地球的进化系统。别这样看着我，你们不能过分责备它们！如果面临种族灭绝的危机，我们也会这样做！”

　　兰德知道人类该选择怎样的道路。

　　斯科特武断地否定了兰德的见解。“我才不在乎它们究竟是将继续生存呢，还是走天顶星人或洛波特统治者的老路呢。只要因维德人离开地球，这就重新成为了我们的星球！”

　　“这个，我可没有说我们——”

　　“我不知道你在外头发生了什么事，兰德。”斯科特火冒三丈，“不过你的忠诚恐怕这一下子全给撞没了！”

　　“刚才他躺在‘生命之花’上面，”露可突然说道，“足足有一小丛。沙尘暴没有影响到它们，甚至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其他人还在继续讨论这件事，兰德又说：“玛琳怎么样了？她还好吗？”

　　露可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钟，才说：“她仍然很虚弱，我很担心。”

　　兰德跪在玛琳跟前，在他的注视下，她动了动，苏醒过来。她就像神话传说中的仙女那样对着他微笑，不用接吻，他就唤醒了睡美人。

　　我的仙女，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奇特的冒险。为了整个世界，我绝不会错过它。

　　露可双手抱胸靠在岩壁上看着这两个人，眼睛都快冒出火来；就算玛琳的脑袋受了损伤，她也没有理由用这样清澈、流转的眼光盯着兰德那样的乡下佬呀。他算得了什么呀，一个废弃地的独行客罢了。

　　“嗨……”兰德轻柔地低下头向玛琳微笑，这会儿斯科特也皱起了眉头。他的军人作风使他根本犯不着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兰德激怒。这要比检查自己对玛琳的感觉更来得容易些。

　　兰德碰了碰玛琳的脸颊，她的凝视给了他一种奇怪的感觉——在那次摩托车越野逃亡赛中，她真的一直跟他在一起。玛琳向他笑了笑。

　　一个念头闪过兰德的脑海。露可刚才说他躺在什么东西的上头？

　　正如斯科特预料的那样，巡逻队的震爆机甲最终找到了他们。自由战士小队立刻与因维德人展开了搏斗。

　　他们虽然对瑞吉斯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还是对某些事情产生了怀疑。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瑞吉斯经常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包括外星世界需要她谋划管理的数量惊人的工程，尽管与此同时，她还高度关注着她的复制特工和那群一直给她带来麻烦的敌人。

　　每一个自由战士都知道，只要他们的行动足够快，就有机会避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VT战斗机又一次和敌人交火，放出了大量的导弹。

　　这场战斗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进行的。除了奇特的屋顶，这个地方就像是一片丛林。一片粉红色的半透明贝壳状物体遮盖了绵延数百平方英里的河谷。这个顶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中间有许多不规则形状的人口，人口大得足够VT战斗机自由进出，这对因维德人来说也是一样。

　　史前文化能量水平和军火储备的不足成了自由战士小队的绊脚石。斯科特怀疑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供给撑过这最后一次大规模空战。不过，兰瑟是个意志顽强、枪法精准的战斗机飞行员，不到必要时刻他绝不轻易浪费燃料和弹药，他和斯科特也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了兰德和露可。一具又一具的震爆机甲被打得起火燃烧，它们翻着跟斗从贝壳状的怪异顶棚下掉落下来。

　　在他们下方，伦克、安妮和玛琳也遇到了麻烦，一具震爆机甲盯上了他们，朝他们俯冲。“嘿，神通广大的飞行员们快到这儿来！”安妮在战术网络中大声呼救，“你们忘了地上的朋友吗？”

　　兰德摆脱了敌机的追逐，擦着地面追赶着咬住卡车的震爆机甲。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丛树木向他横扫过来。“也许我该来个之字形转弯。”他想道。事实证明：制动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的效果，贝塔战斗机被挂在了树顶上。

　　一发等离子湮灭光弹掀翻了卡车，伦克、安妮和玛琳眼睁睁地看着震爆机甲冲到跟前准备大开杀戒，他们全都吓呆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发重型VT战斗机的炮弹洞穿了敌人，震爆机甲轰然倒下。

　　三个人抬头一看，原来是兰德的贝塔战斗机解了围，不过它被挂在树上，活像一只粘上蛛网的苍蝇。“打得挺准，对吧？”他得意地说着，尽管他正以很不雅观的姿势挂在仪表板上。

　　“天哪，这么愚蠢的着陆。”安妮大吃一惊。

　　空中的斯科特和其他人也关闭了史前文化能量以保持脉冲功率，他们打开干扰设备，同时在身后制造烟幕。然后，他们关闭无线电装置，钻进河谷“屋顶”上的—个洞口。正如他们所料，这里没有因维德人的踪迹，它们显然对猎物的突然消失感到大为奇怪。

　　自由战士小队扎下营地，开始商讨下一步计划。在能源和弹药极度匮乏的状况下，斯科特终于向大家公开了自己考虑过的唯一可行的进军反射据点计划。

　　“乘木筏？”兰德惊呼起来。

　　斯科特从杯子里啜了一口水。“这个办法有两个优点：我们不但可以节省仅存的一点史前文化能量，而且不会因为机甲的活动引起因维德人的注意。”

　　兰瑟吹了吹咖啡的热气。“我认为这是好主意。我们只需要顺流而下就行了。”

　　兰德看看那些机甲。“你是说造一个大型木筏？不过伟大的超人。你们对木筏到底了解多少？”

　　安妮自告奋勇担任监工，她还认为这艘木筏应该以她的名字命名，以表示对她的敬意。露可责备她说，这和愚蠢的丛林冒险大不一样，这些活可不是用葡萄藤把椰子壳扎起来那么简单。

　　于是，大伙开始各抒己见。兰瑟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向河边走去。“既然我对航海工程～无所知，我志愿承担警卫职责。”

　　“恐怕他是害怕弄折了手指甲。”伦克咕哝道。

　　兰德也赞同这个说法。“那家伙是个懒汉。”突然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斯科特把斧头递了过来。“乡巴佬，你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这活有点原始，但起码它不需要耗费史前文化能量。你就把木筏当成特大号的滑雪板好了。”

　　兰瑟在一个静谧、美丽的地方喝了点酒，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非常平静、从容的世界。

　　他站在岸边看着湍急的河流，断定在这种流速下，河里不可能有肉食动物，他要去洗个澡。没过多久，他就从腰里的自用品袋中取出肥皂，脱下衣服跳进了水里。

　　在自由战士小队着陆地点数英里外的下游地带，另一座因维德据点拦腰截住了河流，五根粗细不一的支架没入河底，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挺着亮晃晃大肚皮的球形昆虫。

　　据点内部的中央蜂巢和上次的那座要塞完全不同，这里的探测器在外形上并不特殊，但它的颜色却隐隐发绿，活像一团腐烂了的物体。然而据点里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情形：瑞吉斯本人在这里现身了。

　　蓝色的光晕包围着一个卵形的能量流体，它以长轴为基准竖直地悬浮在探测器上方。紫红色的流体发出太阳般明亮的光芒。在它内部有几道光在盘旋流动，这几条依稀可辨的光线勾勒出瑞吉斯的女性体态。

　　“现在我们的矩阵已经接近进化所需的生物能水平。”

　　瑞吉斯和探测器的周围聚拢了几具震爆机甲，其中一具就是由瑞吉斯本人操纵的。“机甲，停止前进！”

　　震爆机甲照做了。尽管拥有巨大的形体和强有力的武器，但它却显得异常温顺。一道白热的强光照亮它的装甲，它凝视着自己的统治者，自己的神祗——瑞吉斯。

　　“作为一名战士和变形者，”瑞吉斯对震爆机甲说，“你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两种能力使你保护了整个种族的生存。杰出的成就使你赢得荣誉，你得以被送进震爆机甲和敌人作战，到目前为止，你还保持着这种形态。”

　　她的脸就像蒙上了遮蔽眼睛和鼻梁的面具。“现在，继续进化的时间已经来临，你们将进入优势基因螺旋上升进程的下一步！你静备好了吗？”

　　震爆机甲用它单独的光学传感器看着她，发出一阵由生物技术合成的咕咕声，然后顺从地鞠了一躬。

　　“非常好！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它一定会成功！准备分离和进化进程！”瑞吉斯张开双臂，绿色的传感器变得通红。能量流发出“嘶嘶”的声响流过中央蜂巢。

　　史前文化能量能源像藤蔓一样从探测器延伸出来，包裹了震爆机甲。才过了片刻，震爆机甲就显出无比痛苦的姿态，异常坚硬的护甲像石膏一样纷纷碎裂，它站在球体中央，散发出异常耀眼的光芒勰

　　护甲突然消失，脉动的卵体悬浮在太阳一样热烈的光芒中央。“分离程序结束。”瑞吉斯宣布，“你变回了自己，朴实无华，毫不起眼。等到进化出壳体，你就所向无敌了！”

　　那颗卵像心脏一样跳动着，里面的东西就是兰德和安妮见到过的雄蜂，但这一个有所不同，它经历了长时间的进化过程。

　　瑞吉斯把隐约可见的双手在胸前合拢。“看吧，你的最终进化形态！看吧，你们进化过程的执行者！”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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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总是来去如风，以至于忘了什么。他们马不停蹄地去拯救世界，去拯救整个人类，但谁都不曾说自己将会被人感念挂怀。幸好他们已经开始习惯这一现状。

　　                            ——山督·芮姆。《返乡的陌生人：斯科特·伯纳德传》





　　瑞吉斯面前悬浮着因维德能量柱，一颗小型太阳散发出长条形酌星光。她伸展双臂，阳光即刻被一根隆隆作响的能量柱吞噬。白炽的能量柱像一道向上延展的巨型探照灯束，在它当中有个物体开始逐渐形成。

　　随着亮光渐渐熄灭，它的形态开始展现。这个东西的体形是震爆机甲的两倍，它和后者的相似之处在于肩部也安置了一门火炮，但凸起的嘴部却和因维德操作员有几分类似。它的四肢比例相应缩小，以适应更细致的工作，不过，它的力量要比站在周围向它致意的机甲更强。这是矩阵释放了全部能量创造出来的最终进化形态。

　　它的光学传感器始终正对着瑞吉斯，那是执行者在等待她的命令。

　　清澈凉爽的河水使兰瑟倍感舒适，他甚至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浴池里。他漱漱口，在身上打了点肥皂，然后依据几位老师曾经给过的指点，再次模仿起少女来。

　　兰瑟用专业脱毛剂除去了胸部、腿部、腋窝和其他部位的体毛。

　　黄衣舞者脱离了自己的本色，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女性的沐浴程序。

　　他的每一个姿势和动作都会让观众误以为他是个端庄美丽的年轻姑娘，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包含着万种风情。

　　不过，由于缺乏训练，黄衣舞者的演技已经生疏了许多，要是吉田师傅看见肯定会向他当头棒喝！尽管如此，这种训练还是让他体会到平静的心态，高昂的信心感受到生命自身不可名状的美。

　　黄衣舞者用优雅的艺术动作从水中浮起，即便是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地方，“她”还是拿起一条毛巾遮住了自己的身体。“她”用手仔细梳理紫色的长发，然后用毛巾围住了躯干。丛林的“屋顶”缺口透过温暖的阳光，黄衣舞者躺了下来，在日光的沐浴下小憩。

　　渐渐的，兰瑟又出现了，他脑子里不住地思索如何才能继续完成前往反射据点的使命。难道斯科特的一厢情愿，使兰瑟盲目到无视木筏运输存在的缺点了吗？

　　突如其来的声响使他猛地抬起了头。此时，他完全是一名自由战士。他不相信有人能在他面前偷偷地耍什么花招，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在兰瑟身上发生过。但现在已经太迟了，一根缠绕了藤蔓的粗树枝正打在他的脑门上。

　　“树——倒——啦！”

　　兰德向后退了几步，大树拖着各式各样的藤蔓和其他树木的枝条倒了下来。树叶和尘土四处纷飞，憩息在树上的动物发出惊恐愤怒的叫声纷纷逃离。

　　“看来，保罗·班扬①（①芙国民问故事中的伐木巨人，力大无比，后成为美国巨大、强壮和活力的象征）的活计我是越来越在行了，嗯？”兰德得意地问自己的队友。

　　可是没有一个人觉得他有多了不起。安妮正和露可、玛琳一起扎木筏，她不屑地哼了一声：“你到底想怎样，要我们欢呼喝彩吗？”

　　玛琳咯咯一笑，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看来我们的病人身体终于有了起色。”斯科特笑了。

　　不过，斯科特心里仍放不下自己的情感。如果玛琳能够痊愈——如果她恢复了记忆——那就意味着她很快就要离开他们。他尽量不去考虑玛琳过去的事情，不去想她是否还有个苦苦等候的恋人或者丈夫。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非常渺茫。

　　斯科特的脑子里正想着玛琳，突然一枝带着金属锋刃、闪着寒光的长矛穿出树林，刺入紧挨他身边的一棵大树，长长的矛杆颤抖个不停。

　　更多的长矛飞了过来，斯科特高声叫喊“跟我来”后，就领着大伙向机甲跑去。简直就是个奇迹，其他跟在斯科特身后的人，没有一个被长矛刺中。然而地上突然冒出的一排矛尖，却不得不使他们改变逃跑的方向。

　　斯科特提着枪绕道而行，希望自己没有迷失方向。他大声呼唤兰瑟，但没有人回应，他怕兰瑟出了意外。斯科特弄不清遭到了什么人的袭击，但显然不是因维德人。如果这些地球人需要帮助，他就更不想伤害他们。这时，自由战士小队跑过了一片开阔地，只听绳索一响，树叶和灰尘飞得满天都是，小队的六个成员被一张大网收拢吊到了半空。

　　他们被收拢成一团，你挤我我挤你，斯科特的枪也掉了，其他人

　　也都被牢牢地卡在原处动弹不得。整个世界在他们下方旋转，不过，斯科特很快就看到有人从隐蔽的地方钻出来，跑到这片开阔地。

　　长矛让兰德想起了那些消失的部落，也许是一群那马部族①（①西南非洲的一个部落）的人。他们离开代代相传的领地，经历了几次大战依然得以幸存。不过，小队成员们发现这些人还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和靴子～它们是工业制造的产物，就连这些人身上的裤子也是机器织就的布料。

　　这些人还蓄着胡子、扎着头巾，穿戴着珠子、皮具和贝壳制成的饰物，手里拿的是手工制作的弓箭和长矛，不过，武器的锋刃都是金属制造的。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这些都是什么人？他们好像在说话。”安妮说道。

　　一个白胡子、白头发的老头，用一根镶着几片锋利的金属片的棍棒向他们指了指。“把他们押到神庙去！”

　　露可以为他所谓的“神庙”和一部向往已久的老电影中的场景有几分相似，可是她错了。土著人用长矛押着小队成员，沿着河流来到一座古老的大型水电站的大坝跟前，这座高耸的建筑显然已经年久失修了。

　　小队成员很快被解除了武器，站在坝底的码头——一个由木头扎起来的平台上。绿色的河谷向外延伸似乎没有尽头，泄洪道中的河水在他们下方冲刷旋转。所有的闸门显然都被打开了，河水形成白色的瀑布，这里到处充满了雾气。

　　他们的手还被绑在一起，每个人的脚上都铐上了重物。斯科特四下张望寻找兰瑟，希望他已经摆脱了敌人，伺机前来这里营救他们。

　　“你们亵渎了神灵，现在你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白头发的酋长说，“你们是异乡人，你们的出现冒犯了河神。”

　　他指了指打开的闸门和倾泻而出的河水。“就是因为你们，河神才会离开我们，离开这个山谷！”

　　“噢。得了！”兰德喊道，这时，几枝长矛逼近他的前胸晃了晃。

　　“你别告诉我就因为大坝出了故障，你就要杀了我们？”

　　斯科特已经看清了周围的局势并把它牢记在脑子里，但到现在他还是没有什么头绪。部族式的社会形态，原始的信仰体系，怎能在一代人的时间中生发出来？

　　他能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这片独特的地域。这里曾经是天顶星人的控制区，当多尔扎的军队在那场世界末日般的战斗中土崩瓦解的时候，凯龙就躲到了这里。天顶星人发现水力发电的好处，但他们巨大的体形使他们难以对水坝进行维护。这就是他们有目的地保留一群体形较小的技师的原因。‘

　　斯科特判断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在二十多岁。如果凯龙离开这里的时候杀害了大量技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孩子和一些老人——就像那个眼神略显精神错乱的白头发老头。他们组成了自己的社会，也许还从当地印第安人那里借用了一些原始文明的元素。

　　至于这个地方为什么覆盖着屋顶，那显然是因维德人干的——斯科特断定这里是因维德人的另一处实验场所，某种巨型蚂蚁农场。

　　“肃静！”老人大声喝道，“要把河神请回来，唯一办法就是拿你们祭神！”他指了指水位不断下降的水库。

　　这白发老头一定是老糊涂了，甚至想不起战前的那些日子一因维德人和洛波特统治者来到地球之前的时期，斯科特断定。有些东西已经扭曲了白发老头昔日的理性意识，使他陷入了迷信的泥潭。

　　“酋长大人，我有一个办法。”斯科特突然插话，“如果是我们冒犯了河神，那也是无心之失。不过我们会弥补过错，把河神请回你们的山谷。”

　　老头看了看斯科特，也许他想起了那些技师身上穿的工作服——它和斯科特的制服并没有多少差别——他们曾经把大坝管得服服帖贴。“你能行吗？”

　　“如果我成功了，你就放了我们。”

　　老头用粗糙黝黑、留着长指甲的手捋了捋胡子。“很好，异乡人。

　　不过，如果你要是失败了，你的同伴就得死！”

　　斯科特朝伦克跷起大拇指。“我需要他做助手。”

　　希望这就够了。

　　斯科特回忆起了多年以前担任候补军官时，他选修的关于水坝结构工程学课，他自己都惊讶自己居然还能记起那些东西。

　　伦克跟着斯科特拼命地奔跑，他们在大坝内部很快找到了泄洪控制机关。可当他们走进控制室，却发现霉变的屋子里只有一堆半锈的机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过时技术产物。到处都是生锈的开关，显示器也全都无法使用。

　　斯科特判断自动系统出了故障，所以就开启闸门，给水库泄洪。

　　“我们把所有的开关全关掉，直到找到正确的那个。”他告诉伦克。至于再次开启水坝，那就是当地土著人的事情了。

　　“那两个异乡人已经离开很久了，银发。”一名武士对白头发酋长说。

　　“是的。”银发想了想，“他们可能抛弃同伴逃命去了。”

　　“等等！”兰德向他们抗议，“只要斯科特答应的事情，他就一定会做到！再给他点时间！”

　　老酋长缓缓地点了点头。“如何面对被抛弃的现实也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乌鲁！”

　　那个名叫乌鲁的武士拾起长矛，把矛尖对准了剩下的几个小队成员。

　　伦克折腾了好一阵拉杆和人工轮阀，终于停了下来。他开始阅读各种控制器上面的设计铭牌。简直就是奇迹，他居然发现了一本长满霉斑的《操作指南》潮湿和污秽使它的封面早已霉烂，但里面的图表却依然能看清。

　　伦克也许在社交方面不太擅长，但他在跟没有生命的家伙打交道的过程中从没被难住过。他被操作程序的要点迷惑住了，想了很久，才终于果断地行动起来。“嘿，斯科特！我找到它了！”

　　它是一个大型的双闸拉杆，在电力中断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借助人力使它关闭闸门。简而言之，它就是一个流体后备控制系统。不过在这几十年里，它也同

　　伦克使劲地拉双闸拉杆，肩膀和手臂的肌肉全都隆起绷紧。斯科特也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了出来，他们的手紧紧握住了开关。

　　乌鲁的长矛靠得更近了。“请相信我们，好吗？”露可无法把目光从矛尖上移开，‘‘他们会成功回来的。”矛尖又逼近了一分，其他十几个武士也跟着乌鲁向前凑了凑，看这个活到底干得如何。

　　拉杆终于动了，它在槽口里移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四分之一英寸。斯科特和伦克伸出脚顶住控制台，他们咬紧牙关，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拉杆终于又移动了半英寸。

　　“我警告过你们的同伴，如果他们失败了，你们全都要为此付出代价。”酋长说道。长矛把小队成员围在了中间。

　　突然，闸门出水的声音起了变化，水流也越来越小。

　　“他们成功了，”兰德一阵狂喜，“他们关掉了闸门！”安妮也在欢呼。在小队和部落居民的注视下，大坝顶部和底部的水流都被切断了。

　　“山谷得救了，”老酋长说，“河神终于出现了！”他的手下显然对眼前的情形有些害怕，但欣喜的成分仍然占了大半。

　　斯科特和伦克匆匆回到大坝顶端，他们发现自己的队友已经被释放，部族居民正在吵吵嚷嚷地感谢他们。

　　“我们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部落。”当斯科特和伦克回来的时候，白发老头对小队成员说。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个失散的兄弟。”

　　斯科特岔开了话题。

　　“嘿，银发！”有人喊道，“我成功了！我找到了一个老婆！”

　　一个光着脚穿着破T恤的少年向他们跑来，看他的年纪估计还不满十三岁。“现在我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他拖着一个沉重的旧帆布袋，气喘吁吁地说。

　　“是玛格路德。”酋长银发说。

　　“刚才他说的是‘老婆’吗？”兰德嘀咕了一句。

　　玛格路德在银发面前停住脚步，把绳子扔到了地上，这时一群武士都聚拢过来。“我抓到了一个老婆，”他又开始吹嘘了，“根据部落的习俗，你必须让我成为一名武士！”他骄傲地挺起了小胸脯。

　　玛格路德对成为一名武士的期待显然远胜于得到一个妻子，尤其是在他这样的年龄，露可对此印象极其深刻。

　　突然，帆布袋动了一下，张开了口子，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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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文化能量花园：伊甸园还是客西马尼①（①《新约全书》中，耶路撒冷以东在橄榄山脚下的一座花园。它是耶稣被出卖的地方。）？

                                   ——选自地下出版物《读者文摘》，2020年11月号





　　兰德低下头，却发现是一头熟悉的紫色头发。“兰瑟！”

　　被堵住嘴的兰瑟怒气冲冲地看着兰德和其他人。斯科特向玛格路德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恐怕我得告诉你—个坏消息，孩子。瞧，你的未婚妻是个男人。我可不希望他来对付我，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玛格路德的样子像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可能！她是我的老婆！”

　　部落的男人们哄堂大笑，安妮也乐不可支地咯咯直笑。

　　“他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失踪的兄弟？”银发问道。

　　兰德点点头。“对，他的名字叫兰瑟。”

　　玛格路德跪下来，取出堵住兰瑟嘴巴的东西。“啊噢。”

　　兰瑟不温不火地看着他。“只是个无心之失罢了，小大人。现在——”他深吸一口气，“放我出来吧！”

　　呆若木鸡的玛格路德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斯科特和其他人连忙凑上来帮忙。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愁眉苦脸的玛格路德，兰德笑得都快喘不过气了。“我……我猜你过去从未碰上这种事吧，嗯，小兄弟？”

　　安妮是笑得最起劲的人之一，当她看到玛格路德受伤和苦恼的神情之后，她止住了笑。在他身上，她发现了和自己相同的一面，他也是一个勇于接受公平竞争的小个子。

　　这个可爱的淘气鬼！酋长摸了摸那孩子的头发，用平静的语气说：“我希望你们原谅他。玛格路德，他们是我们的客人。”

　　然而玛格路德却挣脱了酋长，他一把抓起长矛，飞快地跑进了丛林。

　　安妮在卡车跟前停了一下，然后跟着玛格路德的脚印走了下去。

　　她在溪流旁边的一小块平地上找到了玛格路德，他就是在这里抓住了兰瑟。听见他的哭泣声，她故意向后退了几步，用力清了清嗓子。

　　“嗯——哼！”

　　玛格路德端起长矛，迅速用手背擦干眼睛里的泪水。“是谁？”

　　安妮头上戴着一只下午刚刚编好的精致的花环，分开低矮的树丛走进那片平地，还故意抖了抖那身从新丹佛弄到的长裙。

　　安妮把一只手放在脑后，摆出—个撩人的姿势，向他眨了眨眼，唱道：“嗨——呀，玛格路德！”他完全呆住了，连长矛都掉在了地上，她轻移莲步走到他跟前，用肩膀轻轻撞了他一下。

　　玛格路德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想干什么？”

　　她羞怯地笑了笑。“可怜的家伙，对于女人，你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你需要—个真正的女人向你展示这个世界的真谛，嗯？”

　　他慌忙向后退了两步，害得她差点摔跤。他大声质问：“那么，你是个真正的女人了？”

　　安妮握紧拳头，噘起了下嘴唇。“嘿，听着，小家伙：还记得你刚才那个女朋友吗？我总比他强得多！”

　　他双手抱胸。“这跟你毫无关系！你为什么不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你永远都娶不到老婆的，榆木疙瘩！”安妮怒叱道，“要是真有哪个女人跟了你，她一定是昏了头！”

　　“噢，是吗？”

　　“是的！你已经不可救药了！”

　　他们互相怒骂了一会儿，安妮突然想起自己此行的初衷。收敛一下你的坏脾气，安妮！只要不出错牌，这小子完全有可能把你变成一个丛林公主——甚至一个皇后。谁知道呢？也许他会把你变成一个女神也说不定。

　　她别过脸去，把两手交叠在胸前，憧憬着将来的日子。“我很抱歉向你大喊大叫，玛格路德。”她抽抽鼻子，“不过——当一个女人情绪化的时候就很难控制自己。”

　　玛格路德的表情像是被重重地打了几下。“啊！你没哭，对吧？嘿，别这样！”

　　一切都进行得天衣无缝，安妮想。再过一到两个星期，她就可以在这个山谷里呼风唤雨了。突然，她的计划被低沉的隆隆声破坏了，三具震爆机甲飞临他们的头顶。“呀，因维德人！”

　　玛格路德拾起头，冷冷地看着它们，这时，震爆机甲已经飞到远处消失了。“那些霸王又回到山谷里来了。”

　　安妮把脸转了过来。“‘霸王’？”

　　他点点头。“我的族人都恨它们。它们一到这里就给整个山谷盖上了巨大的屋顶，打猎变得非常困难，它们把猎物都给吓跑了。”

　　他指了指河流的下游。“在那边，有一种奇怪的三位一体花长得非常茂盛，霸王要把这里变成它们的花园，就给这个山谷盖了个大屋顶。部落里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在将来的某一天，河神会狠狠地教训它们，可是一”他耸耸肩，“那一天太遥远了。”

　　他转过身去拾自己的长矛。安妮皱起了眉头，“嗯，小兄弟，你不会去干傻事的，对吧？”

　　他掂了掂手中的武器。“现在是显示男子汉气概的时候了！”他说，“我要在战斗中证明给他们看！”

　　大声疾呼要他多动动脑子根本就没有用，话音未落，他已像一只敏捷的松鼠冲进了树林。安妮跌跌绊绊地跟在后面，时不时地把挂在树枝上的裙子褶边取下来。当她再一次看到玛格路德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道路旁边的大树权上——这条路显然是由某种比山谷里的野生动物重得多的家伙踩出来的。

　　听见机甲沉重的脚步声，安妮赶忙卧倒。等她重新抬起头的时候，玛格路德已经抓着一根藤蔓向领头的震爆机甲荡了过去。他手里紧握着那枝长矛，发出凶狠的嗥叫。

　　他以精湛的技巧落到领头的外星机甲头顶上。“现在他们就不会再嘲笑我了！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玛格路德是个男子汉！”

　　矛尖从机甲表面弹了起来——安妮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她却惊讶地发现：玛格路德既没有摔死，也没有被打成血肉模糊的肉泥，而是恰恰相反，因维德人开启了推进器，它们显然忽视了他的存在。玛格路德失去了平衡，他两手抓住长矛向下滑落。可那枝长矛恰好横过来，卡住了机甲头部后方的凹槽，玛格路德紧紧抓住长矛不敢松手。

　　安妮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她新结交的情人踢蹬着双脚，挂在震爆机甲后方被带到了远处。

　　费了很大的工夫，安妮才让部落里的居民和她自己的队友相信了她说的话。“千真万确！那个地方就像因维德人的温室！玛格路德单枪匹马要对付它们！他确信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不再嘲笑他，并且相信他已经成为人猿泰山那样的男子汉！”

　　银发摇摇头。“这孩子真要命。”

　　“因维德人可能是在搜寻我们。”斯科特说。

　　“部落里的人已经去寻找玛格路德了！”兰德喊道，“斯科特，我们得帮助他们，因维德人会把他们杀得—个不剩的。”

　　“我们剩下的史前文化能量只够点枝火炬，”兰瑟点出了关键，“更何况这是在打仗。”

　　斯科特没了主意，他出神地看着水坝。“也许我们得赶陕准备一下，说不定善良的老河神会帮助我们的。”

　　兰德和兰瑟明白了他的用意，两个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真有趣，斯科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只要碰上跟因维德人打仗，他的脑子就变得特别好使。

　　“只有让因维德人靠近水坝，这个计策才能奏效。我们得冒险动用最后一点史前文化能量储备把它们引过去。”

　　兰德说道：“交给我吧。这些大家伙就喜欢跟着我的旋风车跑。”

　　“好。其他人往水坝上布置好足量的炸药，一次就把它彻底炸毁。除了高能爆破雷和T--9炸药，我们还得用上史前文化能量照明弹。”

　　伦克和露可笑了，只有玛琳显得似懂非懂。安妮走到一边，心里暗自盘算：我可不喜欢这样！玛格路德和我都被排除在外，他们彻底忽视了我们的存在！我的丛林宝贝还得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呢，或者……啊！有了！

　　震爆机甲像四处搜索的黄蜂，沿着螺旋线路缓慢飞行。尽管它们的飞行速度不是很快，可对于—个年轻的将要成为武士的人来说，在这种速度下跳离机甲也是非常可怕的。

　　玛格路德紧紧抓着长矛，希望它们很快就会飞临水库或者其他较深的水体上方。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他的手已经开始麻木，他的手指也渐渐滑脱长矛。

　　这时，外星人的机甲飞进了一阵冰雹般的石头雨当中——石块不是从严丝合缝的机甲表面弹起，就是撞个粉碎。震爆机甲用瓢虫外形的前臂把石块挡了开去。它们降落到地面四处张望，好奇的成分更甚于愤怒和警觉。

　　因维德人并没有完全掌握“生命之花”的秘密。出于某些原因，“生命之花”选择了这片山谷蓬勃生长，对于因维德人来说，“生命之花”本身要比它如何选址更为重要。因此，它们给这里盖上了顶棚，目的就是要研究和控制“生命之花”的生长条件；此外，它们对那群重返原始社会形态的人不闻不问，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起码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因维德人被雨点般的长矛和箭枝射中，这些武器纷纷损毁或弹回。它们的光学传感器扫视着丛林中的敌人。

　　这时，玛格路德终于脱离了险境。“嘿！别再打了！”

　　躲在茂盛树丛中的银发喊道：“快，趴下！”

　　然而玛格路德却跳起来站在震爆机甲跟前，仿佛他刚刚攀上一座山峰一样。“你瞧瞧我，银发！我是个男子汉，我要证明给你看！”

　　玛格路德觉得属于他的时刻到了，他抓紧长矛，准备把它刺进怪物的大脑。

　　但是，不知从哪儿蹿出—个人影把他抱离了震爆机甲脑袋的正前方。这只机甲怪物四处张望，它徒劳地在半空碰击着合金巨钳，想找出是谁激怒了它。

　　兰瑟胳膊底下夹着玛格路德，荡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笑着说：“再这么自寻死路，你就活不到老了。”

　　看见他们安然落地，安妮赶忙向玛格路德跑去。现在没时间仔细修正自己的。计划了。安妮暗自想着。

　　震爆机甲把注意力转移到部落居民的身上，在它们看来，长矛和箭矢根本微不足道。因维德人缓缓向前推进，它们想知道这些驯良的原始人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

　　“它们上钩了！”银发大声吼道，“快，回到神庙去！”

　　兰德靠在一根大木头上，漫无目的地抛撤着树叶，一边打着哈欠，而那辆旋风式摩托车也在他身边停放着。我讨厌等待！快点儿开始行动吧！

　　他压根儿没听见有人赤着脚悄悄来到他身后，包着布匹的棍棒挥舞发出的风声使他急忙回头，然后就被人打晕了。

　　震爆机甲在巨大的树丛底下发出隆隆的轰响，瑞吉斯的声音在它们中间回荡：“洛波特叛乱分子就躲在附近！现在搜寻史前文化能量活动的迹象！”

　　没用多久，它们就发现了目标。一辆旋风车从附近驶过，震爆机甲的光学传感器紧紧盯上了它。

　　安妮骑上兰德的旋风车，玛格路德扶着把手坐在她身后。安妮扶了扶护目镜，尖叫着高喊战斗的号子：“冲啊！”

　　事实证明玛格路德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原始，他显然有驾驶两轮车的经验，水坝的工程师们曾经使用过它们。他拧动把手加速，旋风车就像子弹一样飞过了上方的木质走廊。

　　因维德机甲抬起头，向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兰德就躺在他倒下的地方，嘴里塞着布条，手和脚也被捆在一起。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他们竟然偷了我的旋风车！

　　玛格路德做了个漂亮的起跳，驾车跃过因维德机甲的头顶，而安妮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嘿！他们在那儿！呀嗬！来抓我们呀！”

　　震爆机甲飞速追赶他们，由于参天巨树的阻隔，它们始终都差那么一点儿。玛格路德重新落到丛林的地面，外星人很快就赶了上束。“好，记住抓紧把手！”安妮喊道。

　　“我会的！”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打在他们附近。

　　旋风车在只有部落居民才知道的林间密道中穿行，尽管摩托车颠簸得相当厉害，安妮依然保持着镇定。“玛格路德，我的小人猿，我们很快就会让你成为一个男子汉！”

　　露可设置好最后一枚高能爆破雷。他们只有这一枚爆破雷，兰瑟已经把它放在了最佳位置。手雷和T-9炸药将会完成最后的工作。

　　至于炸弹的威力万一不足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露可根本就不愿意多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银发和他的族人对于炸毁水坝竟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把河神放出来是他们渴望已久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保护神庙的原因。这个部落显然把自由战士当成了神派来帮助他们的使者。露可不由得开始相信，信仰这个东西并不像它的表象那样疯狂。

　　为了捕捉兰德的旋风车接近的声音，她侧耳倾听了二十多次。

　　难道你不敢来了吗？她默默地想，接下来她又奇怪自己为什么对他如此在意。

　　她又在想，快点，兰德。快来吧！

　　兰瑟安好最后一处炸药，还在上面放了一朵百合花作为装饰以突出它的艺术气息。他拍拍那枚炸弹，然后快步跑向高地。

　　震爆机甲追赶的速度比安妮想象的还要快，在通往水坝的隧道中，旋风车被周围的爆炸震得不住摇晃。就在摩托车冲出隧道的一瞬间，旋风车失控了，安妮和玛格路德连人带车冲进草地和树叶构成的天然屏障。

　　因维德人紧随其后，它们也来到地面上，气势汹汹地靠近他们。

　　这辆史前文化能量驱动的摩托车和自由战士们使用的机甲非常相似，但上面的骑手显然既没穿盔甲，也没带武器，看来在人类完成部署之前，还得多花些工夫进行搜查。

　　就在这个时候，伦克引爆了照明弹，所有的因维德机甲都条件反射地把头转了过去。十多个燃烧史前文化能量的微型太阳，在水坝钢筋混凝土表面猛烈地燃烧。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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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与常人迥异的人格足以令人惊叹——所有的人都曾以为他们能够作为一支随机组建的部队而走到一起。

　　                              ——克伦威尔，《记住我们的名字！(通往反射据点的旅程)》





　　“在水坝上发现史前文化能量活动的迹象！”瑞吉斯的声音传到她的子民当中，“去察看一下！”

　　闪耀着紫色反光的震爆机甲暂时抛下安妮和玛格路德飞速离去，开往水坝。这时，伦克也匆忙踏上水坝顶部的通道，离开了爆破目标。

　　斯科特满意地看着搜索山谷的震爆机甲也加入到勘察水坝的行列，它们笔直地扑向设置在水坝表面的、令人眩目的史前文化能量焰火。此时，斯科特按动了起爆钮。

　　在常规炸药和史前文化能量炸药的双重施压下，钢筋混凝土铸成的水坝崩裂了。因维德机甲被眼前的情形惊得目瞪口呆，它们急忙向后撤退，然而飞落的混凝土碎块和洪流旋即涌来。转眼间，一个中队的因维德机甲全部都被这股力量彻底压垮，在崩裂的水坝面前，即便是用洛波特技术制造的护甲也根本无济于事。

　　“看来河神的传说变成了事实。”斯科特笑了，他从高处俯视着狼藉不堪的场景。躺在一丛“生命之花”上的兰德又产生了幻觉，也许正是这些花使部落的人产生了奇怪的感觉和偏见。

　　大水很快冲刷了尘土、树木、机甲和植被。这不仅仅是潮汐般的波浪，这堵卷着泥土和各种碎片的水墙不断向前推进，沿途的一切都将被它犁倒。“生命之花”也遭到了噩运。也许因维德人会因此而对这片山谷失去兴趣。

　　伦克、露可和兰瑟都跟在斯科特身后，兰瑟轻声说：“究竟是部落的预言帮了我们，还是……”

　　安妮推了推玛格路德，这才发现自己正压在他身上。不远处，旋风车倒在一旁冒着黑烟，不过看起来没受什么损伤。“老弟！我的小石头！你受伤了吗？”

　　玛格路德动了动，然后坐起来揉着脑袋上的大包，他知道自己和安妮一定是给树枝绊倒了。接着他又听见洪水的喧嚣，他们勉强爬到几码外的高处张望，只见崩溃了的水库只剩下高水位标志了。

　　安妮向她的丛林骑士递去一条白色的丝巾。“要手绢吗？”

　　他握住了她的双手。“嘿，我们成功了，安妮！谢谢你，噢，谢谢你！”他的脸上神采飞扬，现在就连银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安妮坐下来倾听着潮水过处发出的震撼整个世界的声音。阳光透过因维德人建造的屋顶上的洞隙照在他们身上。这真是完美的一刻，她希望自己能像落人琥珀中的动物那样，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刻。

　　“老弟，我很荣幸，真的。”

　　兰德揪住绑着他的绳结。“如果他们敢弄坏我的旋风车，我就剥下他们的皮搓成绳子勒死他们！”

　　咸咸的汗水流进兰德的眼睛使他一时睁不开眼，但他还是忍不住意气用事。而且兰德脑袋上挨的那一下到现在还疼得要命。“现在，那几个小子到底怎么样了？”

　　对“树冠镇”来说，这是个神圣的夜晚，其一是河神终于发怒，为部落伸张正义赶走了因维德人；其二是玛格路德向整个部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小队的成员们留意到部落中的一些人长出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玛格路德的胡闹了)。

　　玛格路德和安妮穿起村子里最漂亮的衣服，肩并肩地坐在象征荣誉的部落议事会高背椅上。安妮看起来晕乎乎的，但非常高兴。除了向男子汉玛格路德小兄弟祝贺之外，银发还做主将她许配给玛格路德为妻。

　　“向玛格路德致敬！”

　　河流的水位迅速下降，可不知道为什么，整个部落似乎一点都没有为失去那座水坝感到痛苦，也许因维德人很快又会卷土重来。

　　既然预言得到了实现，变成了事实，那么部落居民们自然认为，其他的预言和幻象也会一一实现。因此，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满意。

　　在部落的帮助下，扎木筏变得十分简单和快速。他们在丛林内部几个隐蔽的仓库里找到了空油桶、绳索和各种工具。才过了几个晚上，自由战士小队就带着他们的机甲，乘着木筏顺流而下了。

　　伦克搞到了几个功率强劲的热涡轮舷外发动机，即使用最小一挡的推力，它们也能够驱动木筏发挥舵机的功能。由于少了安妮，玛琳也被派上用场，当起了划桨手。

　　洪水的冲刷，使河岸上弥漫着一股腥臭味。望着那片充满灵气的树林，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安妮对自己有多么的重要。在他们中间，只有兰德—个人站在舷外发动机旁，看着下游，拒绝面对业已发生的事实。

　　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地操控着推进器和划桨，最后，兰德终于回过头来。“你们为什么都如丧考妣似的把脸拉那么长？振作起来，行吗？这样对我们更好！从此你们再也不用像我那样照看她了。相信我吧，现在我们这些大孩子可以放开手，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

　　露可背靠着一个板条箱坐在木筏上，她略微直起身子端详着兰德。“知道吗？你在想些什么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

　　兰德粗暴地予以否认，然后把背转了过去，他的脸涨得通红。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嘿，我想我们已经到了。”

　　他们到了河流的一处弯道，因维德人的蜂巢就像一只横跨水面的蜘蛛。它的结瘤全都发着亮光，就像水泡形的窗户。蜂巢底部呈曲面形，里面发出熔炉一样的亮光。就在他们观察的时候，一群机甲从里面飞了出来，这群丑陋的“蝙蝠”一头扎进了漆黑的夜色。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蜂巢。”斯科特说，“它的样子非常古怪一”他倒吸一口冷气，“好了，大伙都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尽管机甲和伦克的卡车都经过了伪装，但在蜂巢底部明亮的光照下，这层伪装也无法长久地骗过敌人。就像灯光下的虫子，兰德想。他蜷缩在一块油布底下，盯着那个耀眼夺目的家伙。

　　自由战士小队没有被发现。不知道是因为敌人遭受损失引起了骚动，还是外星人只懂得追寻史前文化能量活动的迹象，而忽视其他的一切异动，总而言之，他们没有被发现。

　　高高在上的蜂巢呈现出极其怪异的景象，而它的内表面巨大的壳状天花板却被微弱的粉红色光线照亮，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某些地段，队员们发现这种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他们很快就通过了敌人据点的直接控制地带，连人带木筏都湮没在漆黑的夜色当中。

　　有东西在夜幕的天空中穿行。那是他们刚才看到的巡逻队，它钻出丛林，进入了—个巨大的洞口。一共有五具震爆机甲，前三后二排成梯形阵形，不过，顶端的那个家伙让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大吃一惊。

　　“嘿，瞧——”兰德开了个头。

　　“我想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这样的机甲。”兰瑟说，蜂巢里投射出的最后一道亮光洒在他苍白的皮肤上。

　　斯科特缓缓摇了摇头。他把机甲识别资料里所有的型号都回忆了一遍，结论是他从未见过这种型号。它的体积是其他型号的两倍。

　　“它会是什么呢？”

　　没有答案。

　　兰德在行进途中的记录叉一次解释了对自由战士小队施加影响的那种神秘力量：

　　“又过了两天，我们漂流到一座荒芜废弃的城市。幸运的是，我们在一座老旧的南十字军地下掩体里发现了少量史前文化能量。这点东西正好够让我们继续赶路。谢天谢地，真是极其幸运的发现。我们差点高兴得跪倒在地上。不过，我们仍然为安妮的离去感到稍许的压抑，我始终想念她在身边闹腾的情形。

　　“有了能量，把机甲从木筏上卸下来就容易多了，用贝塔战斗机搬运伦克的卡车简直像摆放玩具一样轻松。我们决定在空无一人的市中心待几天，看看有没有别的收获。独行客的本性使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疑虑——街道冷风瑟瑟，充斥着回声的混凝土峡谷——但我知道，从这里到海岸线，途中不会再有多少能够找到补给品的地方了。

　　“对行程作了一番分析之后，斯科特告诉我们，他打算用十一天左右的时间抵达太平洋的巴拿马海岸，下一步准备前往位于旧地图上的加利福尼亚山麓冲积平原。中美洲大都属于因维德人的势力范围，墨西哥湾自然也是它们的澡盆，我们只能走那条路，其中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斯科特说只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抵达反射据点所在的地区。

　　“斯科特和兰瑟研究地图的时候，玛琳正套着露可的旧夹克望着斯科特。露可、伦克和我外出寻找给养，我们投射出的灯光使得整座城市看起来更加怪异和狰狞。露可不住地发着牢骚，抱怨在夜里出来找东西是多么的愚蠢。

　　“我告诉她：‘白天出来只会变成活靶子’——不过现在我并没觉得更安全一些，我怀疑对于因维德人来说，白天和晚上根本就没有区别。”

　　“我想，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见解。说实话，我还在考虑玛琳的事情，还有她望向斯科特的眼神。如果这是一部旧时期的音乐电影，我敢说他们之间一定会擦出一曲忧郁的二重奏。至于我，和玛琳之间的亲密接触显然在淡化，而我对露可的感觉则是渐入佳境。

　　“无论如何，我们是在东倒西歪的建筑、倾倒的残骸和支离破碎的街道当中穿行——因维德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一队钳形飞艇跟随着一具大型机甲，如果它不是我们在山谷里看见的那一具，那就准是它的孪生兄弟。

　　“因维德人向我们逼近后，把建筑和地面炸成了碎片，煤渣砖、水泥碎块、钢桁支架和玻璃像雨点一样朝我们洒来。我们做了几个书上找不到的惊人动作，烟尘遮蔽了我的护目镜，甚至粘上了我的牙齿：伦克的脸也被一块花岗岩碎片割了一道口子。

　　“我们眼看就要溜掉了，我绕过‘之’字路口，突然发现斯科特和兰瑟正驾着车齐头并进，玛琳就躲在兰瑟的背后。也许是我们过于松懈，因为只有斯科特一个人穿上了全套护甲。穿着这身铁皮护具的斯科特似乎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受，我经常看见他穿着这套护甲睡觉。

　　“斯科特叫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先隐藏起来，自已去把敢人引开。

　　他说得对，在没有护甲的情况下，车手只有做活靶子的份儿。接下来我们听见他开火的声音，于是我们也取出随身携带的武器向敌人射击，因为即便是斯科特——我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也不可能抵挡它们很长时间。

　　“我冲在前头，突然看见了一个大型地铁入口。我们开了下去，地铁的台阶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颠得叫苦不迭。斯科特就跟在伦克的卡车后头，而因维德人的炮火已经打坏了地铁入口的遮檐。我们一直开过月台的尽头，直至接触到铁轨后才停下车来。

　　“女士们先生们，要知道那里是一片漆黑！我们的车灯吓跑了几只小狗那么大的耗子和其他动物，这些东西和我在奥特朋①（①海地裔美国鸟类学家度艺术家。他对北美东部鸟类的广泛观察促成了后来的《美洲鸟类图谱》(1827～1838)的出版，这部著作被认为是鸟类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其中的每一幅作品都被视为美国国宝。）著作里看到的物种截然不同，它们显然已经变异了。

　　“我以为因维德人会凑成一团向地铁内部缓缓推进，那么我们就能凭借这里的地形和敌人展开周旋。不过，就在我摘下头盔作记录的当儿传来了开火的声音，要知道在半密闭的隧道内部，哪怕为数不多的几发枪响都可能引发短时间的听力丧失。

　　“我没有想到的是，因维德人竟然从街道顶部向我们射击。我断定它们是在依据史前文化能量踪迹追踪我们，我敢打赌这是我们曾经见到的那个大家伙干的，因为钳形飞艇根本就没有那么强大的能源供应，即便是震爆机甲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当然，我已经处于半耳聋状态，为期一周的头痛就此开始。在每一个路口，我们都在寻找更深的地下通道。

　　“因维德人的炮火击穿了我们身后的天花板和地面，顶棚突然坍塌下来，差点把伦克的卡车压住，但他还是逃了出来——我敢说，这个光荣而又老旧的家伙一定听到了伦克的责备。

　　“我们停下旋风车，以防止因维德人探测到史前文化能量的活动信号，但它们肯定盯住了伦克的卡车，因为最后一发炮弹差点就把他打死。就这样，整条隧道开始崩塌。

　　“我们在地铁列车的掩护下蜿蜒前行，玛琳摔倒了，斯科特蹲伏在她身上，用自己的护甲遮挡着她。看他俩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之间闪出了火花，就像冯内古特①（①美国作家，他的作品在现代生活的暴力和变异中显示出同情和幽默，主要有《猫的摇篮)和《五号屠宰场》。）所谓的“DUPRASS”——天生一对，毫无疑问，这是命中注定的。

　　“根据外面的声音判断，它们像是在摧毁地面上的整幢建筑，落下来的残骸和混凝土封死了我们的退路，就连伦克珍爱的破车也被压得变了形。

　　“突然。上头变得安静下来。我们估计它们认为我们完蛋了。尽管如此，退路确实已经被切断，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这里继续前进——寻找下一个出口。兰瑟指出，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因为因维德人也会找出一条路冲进来。

　　“斯科特变回了摩托车模武，他提醒我们因维德人绝不会善罢甘休，就好像我们自己从未见识过因维德人一样。作为一名领导，斯科特的缺点在于喜欢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脱下护甲前去寻找出口的时候。灯光照亮了隧道，只见前方的通道就像被挤扁了的牙膏管似的。

　　“我们被封在里面了。”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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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和女人将会发生什么——他们将如何相处，两者之间的差别又在何处？

　　这不正是多次洛波特战争爆发的核心理由吗？还有瑞吉斯和佐尔间的关系，洛波特统治者冷酷无情，甚至史前文化能量的塑造力本身？

　　难道不该在“爱”这个字眼变得名副其实之前解决好这个问题吗？

　　                                   ——阿尔替尔·赫美尔，《冬日蝴蝶：人际关系和洛波特战争》





　　兰德的记述还在继续：

　　“斯科特几乎眼都没眨一下，就退回来准备执行w计划或是其他什么备选方案。百折不回，自由战士小队为他塑造了这样一种坚强意志。

　　“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伦克突然失控了。我们只看见伦克扑倒了斯科特，用膝盖顶住他的胸膛想把他掐死，嘴里还嚷嚷着说，斯科特害得大家陷在这个地方，要是我们死在这儿全都是他一个人的错。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固然无可辩驳，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离开自由战士小队，就像安妮那样，因此他的后半句话就站不住脚了。也许伦克在为自己没能在安妮的婚礼结束后留在安逸的地方感到后悔。

　　“兰瑟和我想把他拉开，可伦克用一只胳膊就把我俩推开老远，像一个狂暴的穴居人冲着我们大吼大叫。露可也不想看着局势恶化，但她比我们聪明，我看见她抽出了H一90。

　　“兰瑟也看见了，于是我们决定再试一试。伦克口吐白沫，我想他基本上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害怕死亡。兰瑟和我从两旁用力，这次我们终于把他架开了。玛琳捧着斯科特的脑袋，想出各种办法要止住斯科特嘴唇裂口上流出的鲜血。

　　“兰瑟和我都不敢松手，伦克却大呼小叫地要我们放开他。兰瑟退后两步用力打了他一举。他的曲臂挥拳力道十足——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取笑黄衣舞者——但是伦克却纹丝不动，不过这个大家伙看起来像是发怒了。

　　“兰瑟向他道歉，可是我留意到他巴经摆好了防御的架势，如果情势需要，他还会再给伦克第二拳。不过，伦克的疯劲来得快去得也快。兰瑟告诉他，带我们进入隧道的不是斯科特，而是我——兰德。

　　“我带着几分怯意地点点头，心里却为自己的诚实和友善感到得意。我的自负全都跑到了九霄云外，可我刚一走神，伦克就给了我一记勾攀。这和雷劈的感觉有几分相似，我只知道自己立刻躺在了地上，牙齿都被他打松了。

　　“我真想就这样躺着，但最后我还是竭尽所能向伦克挤出愧疚的表情。‘感觉好些了吗？’我有气没力地说。

　　“还真管用，伦克立刻蹲下来请求我的原谅，并且哭着解释说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他怕极了，他不属于这个小队，以及再也无法承受下去之类的话。

　　“我选择了最直接的办法。我揉着下巴，告诉伦克，他的失态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我偷偷给露可递了个眼神，希望她能留意到我成熟、热心的光辉形象，可她却冲我哼了一下，把鼻子抬得老高，说：‘我想他的话经得起考验，不是吗？’

　　“有时候我真希望世界上存在第三种性别，专门负责调解两性之间的关系。

　　“玛琳看着我们，好像我们全都发了疯。耶酥啊，我想也许我们全都疯了。我们靠这样一支太空堡垒的非正规军就想端掉敌人的反射据点！更不用说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慢慢地，我们终于恢复了常态。斯科特说，他感觉刚才就像是有人拿他的脑袋敲核桃。

　　“伦克也一直为这件事忧心忡忡。在过去的战斗中，他曾经在恶劣的环境受到过刺激，他觉得自己是个懦夫。他也害怕自己会垮掉，拖累我们大家。

　　“伦克从未和我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他是如此坦然，我不认为他的行为应该受到责备。

　　“我相信，听着最亲密战友的呼救却只能舍他而去，是一种特殊的可怕体验。在因维德人的炮火弹幕向前延伸，其他战友全部身亡的时候，听见有人向你撕心裂肺地呼救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创伤，这是一种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创伤，我认为那并不是懦弱的表现，它只反映了战争的丑恶。

　　“我想你一定以为，兰瑟刚才那一拳以特别的方式为他树立了几分威势，可是他却告诉伦克，那些举动都是正常的人性所致。伦克仍然手足无措，看他那模样随时都可能掉下眼泪。我给露可使了个眼色·然后说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寻找退路——也许我们刚剐就错过了一个。

　　“露可朝我做了个鬼脸，但没有表示反对。我和她拿起手电筒去探路。现在，我们位于另一个月台向地底延伸的一侧，我们继续向下走，但前方巳经没有出口了。到处都散落着破碎的海报和招贴画，报刊亭里的糖果都早巳被老鼠叼走，报纸堆也变成了蟑螂窝。

　　“地铁月台的各处都在往下渗水，你甚至可以闻到积水溏发出的腐臭味。黑暗中时不时有动物跑过，它们的叫声也从远处传来。这里并不是很冷，可是这一片漆黑使我打起了寒颤。

　　“看着美女杂志上的那张俏脸，过去想过千百遍的问题不由自主地重新涌上了心头。

　　“她是否在因维德人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了？可怕的战争、瘟疫、饥荒还有奴役运动，她是否能够挺过去？美丽的容颜是否已经被毁？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会发现美貌不过是后世界末日时期的可怕诅咒，从而在某一天终此一生？

　　“我不想说话是因为下巴还很疼，然而奇怪的是，露可也始终一言不发。最后，我们在月台上坐了下来，两个人晃着腿，凝视着下方那条再也无法通上汹涌电流的输电轨。到底还有没有别的出口？我得承认，这次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以为事情还会更糟，但幸运的是，露可居然第一次没有找我的茬。‘不要放弃希望。我相信最后一定能找到出路离开这里。’她的话音突然变得完全不同，我只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样。

　　“我彻底慌了神，为了掩饰，我便信口开河，说如果真的能离开这里。自由战士小队也会变得截然不同。露可躺了下来，枕着自己的手臂望向天花板。我真想以同样的姿势躺在她的身旁——没什么可笑的，你知道，这和两个人躺在山丘里望着天上的白云差不多。不过考虑到她可能产生误会。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该告诉你一声，”她说，“我想离开这个小队。”

　　“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说出这句话，但她坚持说：‘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兰德。”

　　“可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

　　“我厌倦让别人依靠我！也许我只是厌倦了这种整日亡命奔波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说：‘得了，其实你和我一样，天生就喜欢冒险！’”

　　“她用一种很奇怪的表情白了我一眼。‘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对她来说，像这样赞同我的意见是一个不小的让步。

　　“所以我也做了些退让。‘你说得对。其实我说打仗挺好玩也是言不由衷。也许我始终不愿面对自己时常感到恐惧的事实。”

　　这会儿她的两只眼睛都朝我望了过来。‘你知道吗？我真不敢相信你会承认这种事情。”

　　“我耸耸肩。‘它们一直都在向我施压，不管是伦克还是因维德人。说真的，我一直在想。整个任务会不会徒劳无功。要知道我们起码有半数的人并不适合干这个。”

　　“她用肘部把上身撑起来，我没法不注意到她那套闪亮的紧身赛车服下的曼妙身姿。‘兰德，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一起离开小队吧。

　　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应该拯救每个人的生命。在我们找到更多的帮手之前，斯科特应该暂停执行任务。到处都有抵抗组织，我们肯定能够组建一支真正的部队。

　　“我考虑了一会儿。这个问题就是想上一个钟头都不算长。然而现在她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改观，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可不想让她把我看作一个迟钝或是犹豫不决的人。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俩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呢？’”

　　她那两条漂亮的眉毛拧在了一起。“你说什么？”

　　“我们可以骑着摩托重新过上公路生涯！我俩可以结婚，再多弄几辆车子……”

　　“尽管我时常以学识渊博自诩，对于女人我却知之甚少。露可怒气冲冲地瞪着我，我不由得心虚起来，窘迫得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可是她突然用一根手指头拨弄额前的一绺头发，斜眼看着我。

　　“你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兰德。我和你一起离开，是为了找到更多的人手帮助他们。明白了吗？”

　　“我还以为你想跟我双栖双飞呢，因为你对我的感觉就像我对你的一样。”我索性全都说开了，“我俩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跟着你，这你知道。”

　　“你彻底丧失理智了吗？”

　　“啊——呃，我只是彻底迷失了心灵。”天哪，她到底要我说什么？当然。正是因为我的表白，她才猛地站起来(这一点我敢肯定)，结束了谈话！随着这一动作，她对我的颐指气使又再度重演。

　　“于是我也站起来，伸出手背揽住了她的肩膀，但我不敢肯定她会不会使出一个过肩摔把我扔到输电轨上。但她只是一跺脚，推开我的手臂斥责了几句。“我们离开小队的目的在于拯救大家的生命，而不是和你建立什么特殊关系。如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前提，我还可以继续。”

　　“既然你这么说，我当然无法拒绝。你说对吗？”

　　“她轻柔地笑了笑，美妙的笑声使我对两个人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哥儿们，这下斯科特一定要抓狂了。’她又添了一句。

　　“她又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拥抱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如何让她对我投怀送抱，而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些事情让我的脑子飘飘然起来，甚至忘了我们到底在笑什么。

　　“当然，斯科特可不会把我们的离队当作有趣的事情。我们引证了给养耗尽和人手缺乏的问题，同时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伦克事件。

　　可怜的伦克畏畏缩缩地站在一旁，显得十分可怜。斯科特在事实面前也有些踌躇，毕竟我们谁都没有签下一纸文书向什么东西宣誓效忠。

　　“玛琳完全呆住了，不过我认为兰瑟的头脑始终很清醒。他仍然像往常那样保持着平和的气度，尤其当我告诉他们，我想出一个主意可以使我们离开这个坟墓的时候，他也依然如顾。他们全都不喜欢我耍弄的小聪明，可除此之外，他们也拿不出其他办法。

　　“这个办法既不复杂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们用H一90切下一截铁轨作为钢楔，把富余的最后一点史前文化能量电池绑在上面。在旋风武铠甲的帮助下，斯科特把钢楔固定在一辆废弃的地铁车厢上。

　　剩下的事情就一目了然了。

　　“斯科特借助他的动力机甲把伦克的卡车从重物底下拉了出来。

　　顺带修复了卡车大部分被损坏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可能把顶棚炸塌压扁自己的脑壳，但空气开始变得稀薄——起码感觉起来是这样，而且谁都不愿意被活埋在里面，所以大家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伦克重新冷静下来，他取出电池充入能量，把它们牢牢地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伦克精于此道，甚至也以此为乐。剩下的人穿好护甲，玛琳和伦克也躲进了掩体。斯科特和兰瑟站在原地做好开火的准备，以防因维德人从我们炸开的洞里冲进来。

　　“当然，车厢的马达早就无法使用了，全靠露可和我的人力在后面推。有了动力机甲的帮助，大箱子立刻挪了地方，锈蚀的部件发出女妖歌唱般尖利刺耳的声音。开启铠甲推进器之后，车厢开始飞速向前运动，我敢打赌，它的运行速度比当初城市运输系统运行时还要快得多。

　　“当然，我和露可在后头什么都看不见。不过，当铁轨快要把史前文化能量电池楔入乱石堆的时候，斯科特给我们发出了信号。伦克把电池固定得很牢靠，而且位置也选得非常恰当，这样它们就能够被送进乱石堆内部几码深的地方，更好地发挥爆炸的威力。

　　“我不知道伦克是如何安装电池的，反正陷落的乱石堆被打出了一个缺口，整个车厢都卡在了里面。

　　“爆炸把车厢震得飞了回来，尽管穿着动力铠甲，露可和我还是摔了个屁股着地。我们推开翻倒的车厢，清理出一条通道。

　　“在关键时刻，伦克镇定的一面得到了显现，他给自己和玛琳备好了耳塞，而我们几个穿着动力铠甲的人全都没想到这一点。

　　“就在我们站起来之前，斯科特爬进了仍在摇晃的车厢，踏着沉重的步子赶到车厢的前端，兰瑟也以半蹲伏的姿势跟在他身后。我认为他们是大惊小怪，不过当我听见斯科特从战术网络喊出‘因维德人’的时候，我拉住了露可的手。”

　　“很显然，有几个单兵机甲守在外头，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它们显得手足无措。也许它们不愿意进行地底挖掘，所以它们炸塌了隧道的顶棚；也许它们有自己的看守时限，只要我们再多待一阵子，它们就会把我们列入死亡名单，但这些我们永远都无从知晓。

　　“斯科特和兰瑟开了十来枪，同时射出几发导弹；拉开了进攻的序幕，露可和我也以最快的速度跟了上去，可是除了扫尾之外，实在没剩下什么可做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情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枪战和钳形飞艇的推进器把空气烤得火烫，我们等了一会儿，好让隧道里面冷却下来，不过有了动力机甲，清理道路的活儿显得异常轻松。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就回到了地面，途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因维德巡逻队和大型机甲活动的迹象。

　　“我们卸下了动力机甲。当露可望着另一条道路的时候，我再一次伸手搂住露可的肩膀，以试探她的反应，结果她又一次推开了我的胳膊——然后把我的手送了回来，她显然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当时的表情也许可以用‘痉挛’来形容。

　　“奇迹再一次发生了：我们走了大老远的路终于回到停放VT战斗机的地方，却看见安妮正站在那里。

　　“她穿着深绿褐色的军用布料剪裁的衣服，背着粉红色的帆布包，头上戴着一顶有E，T，字样的帽子，它和失落在敌人据点里的那顶一模一样——显然那是顶备用品，这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她显得不太高兴，可一看到我们，她的脸色就像圣诞树一样亮了起来。”

　　“再次团聚以后，我们获悉了她经历——也许应该称作她的口述版本才对。‘你们想象得出我是怎样一个丛林公主吗？他们竟然要我采摘野果，而所有的事情都是由男人商议决定！所以我跟他们说了拜拜！令人难以置信，嗯？’

　　“我想其中一定另有隐情，也许是因为部落不肯为了向她表示敬意而将部落以她的名字命名，虽然玛格路德也希望成就他的婚姻。

　　在某些方面，安妮和我很相似：眼高手低。”

　　“这时候雨下了起来，我们都站在贝塔战斗机底下躲雨——我们事先把它藏在一个停车场里。我不得不打断安妮。我告诉她——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露可和我要脱离小队，因为我们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生活。露可一言不发地望着我。安妮完全呆住了，可怜的孩子，不过这时露可也开口表述了同样的意见。

　　“玛琳说她会和斯科特在一起，而这看起来也是唯一可行的。伦克支持走完全程，他说要像古人那样有始有终，以证明自己的决心。

　　（尽管他继续执行这项使命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可我却没有点破。就在当时，我认为，所有的动机和理想都多少带些功利性质。）

　　“最后只有露可和我骑上摩托，驶入了冰凉的雨幕，尽管少了我俩，其他人还是打算继续干下去。安妮趴在伦克的肩膀上撕心裂肺地痛哭。分别为大家带来的伤害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兰德！

　　“露可开得飞快，由于天气和路况不佳，就在我提醒她路线跑偏的时候，她差点连人带车地把我撞倒。我们继续向前骑行，可那些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

　　“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件事情：小队仍然要继续执行那项任务。人员中途退出，物资损耗以及失败的挫折——这些全都无关紧要。某种比他们自身性命更重要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

　　“斯科特和兰瑟以垂直起降模式缓缓升空，他们给变形战斗机加速，在我们上空以低速飞越的方式向我们致意，此举变成了事情的关键。突然，我心爱的露可从身边消失，她冒着生命危险在湿滑的道路上急转弯，向着来路疾驰。她要赶回去和伦克、安妮他们会合，重新登上留在后面的阿尔法战斗机。

　　“我也不紧不慢地改变了方向，这会儿我不会责怪任何人。我得让斯科特从天上下来，因为他把我的贝塔战斗机和他的阿尔法战斗机组合在了一起。

　　“我看着露可像一个两轮的女武神一样在雨中加速穿行，一个不折不扣的暴风女王。我不想在战术网络中奢谈什么勇敢无畏。我之所以留下来，完全是为了露可。如果她选择离开，我也会跟着一起走。

　　“某种比我自身更重要的信念支撑着我。”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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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爸爸很久前就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我认为它到现在依然还是个秘密。当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抱怨种种困扰最为频繁的时候，兰德却为各种书籍、电影和磁带被毁灭消亡痛心不巳——它们记载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我想，他会在某些场合承认，自己试图担当起单人数据库的责任，以保存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据我所知，那都是在妈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陷入爱河时的事情，自然她没有立刻告诉他。

　　                          ——玛丽亚·巴特里·兰德，《生命之花：超越史前文化能量之旅》





　　进化还远远没有结束，它只是刚刚开始。

　　现在，继续升级执行者生命模式的时刻已经来临。全新的机甲——全新的进化阶段即将开始。

　　在反射据点的中央蜂巢里，瑞吉斯俯视着两具执行者机甲。它们当中，一具正是没能成功消灭自由战士的执行者，而另一具机甲从催生到现在还不满一周时间。它们是瑞吉斯的子民当中智能水平、工作能力和适应性最高的两个。

　　“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就是要在我们的社会新秩序中给你们安排更为合适的位置。”她告诉它们，“首先，你们必须经历生命形态的转变，成为最能够适应这颗行星的物种。准备开始生物重组！”

　　在穹顶的中心，在巨大的球体中涌出的高速旋转的能源网络中，两个执行者被亮光包围，开始了生物重组进程。经过痛苦的翻腾，最后它们像雕像一般凝固在那里。机甲外壳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化，变成细小的颗粒脱落下来。在史前文化能量的烈焰当中，两个执行者的身体像胎儿一样蜷成一团飘浮在半空——它们的生命形态已经完全进化成了人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我的孩子们，现在你们也拥有了我身上的一部分遗传密码。你们是我们民族的王子和公主，从今以后，你们的名字就叫做卡格和希拉。”

　　瑞吉斯再一次以物质形态现身，能量涡流绕着她的身体不停地旋转。瑞吉斯释放出一股纯净的史前文化能量流，这种能量只有因维德人的君王瑞吉斯才能够控制和操纵。片刻之后，飘浮着的人体——卡格和希拉就进入了刚刚形成的新式机甲内部。

　　“我们的种族必须在短期内开始人类生命形态的大规模转变。”

　　瑞吉斯继续说，“我已经为你们创建了这种形态。它是这个星球上级别最高、生存适应能力最强的构造一而‘生命之花’又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

　　两具机甲并排站立，它们的形体比执行者还大。在外星人的战斗机械中，它们的外形和人类最为接近。它们和多年以前天顶星人使用过的动力护甲有几分相似，但外形却更加高大。机甲的躯干配备了重型武器外挂舱和推进器吊舱，使它的外形显得有些臃肿。它的头部很小，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被重型装甲防护的肩膀和强健的铁臂所遮挡。

　　卡格的机甲是绿褐色的，上面带有暗橙色的条纹，不久以前，自由战士们就是从它的手中逃到了地底。希拉的机甲以紫色为主色调，搭配暗红色的条纹。因维德王子和公主先是动了动机甲的手指和脚趾进行测试，然后它们抬起了机甲的前爪。

　　“不过，”瑞吉斯告诉它们，“这种物理形体也存在一些隐患。早期的一个人类改造实验显然就出了问题。我们的间谍阿里尔，人类称呼她为玛琳，就没能和我建立起联系。你们必须找到阿里尔，并且查出故障的原因，这项任务一定要在我们进行大批量变形作业之前完成。你们必须为统治这颗星球的最后阶段扫平障碍！去吧，用你们的行动去证明，你们配得上这高贵的血统！”

　　早晨的太阳升起时，自由战士小队成员正站在一座悬崖上眺望着太平洋。为了抵达加利福尼亚巴加半岛，斯科特考虑到了各种因素，却唯独没想到让大伙放松一下。他们望着冲刷着岸边的海浪和哀鸣的海鸥，享受着蓝色海水和宽阔海岸的美景。

　　根据掌握到的琐碎资料显示，因维德人的前哨站和要塞从这里开始会越来越密集。要避开敌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渡海。机甲的史前文化能量能力储备又快见底了，弹药也几乎全部耗尽，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海岸边。

　　从这里开始，一切皆有可能。夜晚，斯科特在平静的海边想了很久，伦克的卡车和大部分行李都不能再要了——也许还得舍弃一架VT战斗机。

　　安妮向小队报告自己的发现，小队成员们赶忙站起来观察。安妮问是什么东西时，兰瑟为她解开了疑团：

　　“一座废弃的南十字军基地，安妮。那是海军和丛林部队的混合军事基地。我敢肯定。”

　　那个地方立着一小片建筑物，有码头、无线电发射塔、机库、雷达整流罩、兵营，还有军事指挥基地。丛林植物在基地中生长得非常茂密，所有的东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和损毁，有的房子屋顶都塌了。小队对此已经见惯不惊了，一座修葺完好的小镇倒会让他们感到惊讶，这不过是地球上又一块衰败的土地。

　　他们立刻想到了食物、武器、地图和航海图，也许还能找到一些航行装备。他们赶忙跑回自己的车辆，急切地准备展开寻宝活动。

　　基地里的机械全都派不上用场，但也不乏其他好东西。他们找到了大量的史前文化能量和适合VT战斗机使用的军火，密封罐头也还没有变质，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一种脱盐植物还能实现海水净化功能。最棒的是基地里还有三艘舰艇。

　　其中两艘是导弹巡逻艇，就这个级别的船只而言，它的装甲极其厚重，而且具有很高的速度和机动性。最后一艘是武装快艇，船上配备了导弹和大型脉冲激光炮。这些舰艇的发现让斯科特拿定了主意：前往巴加半岛，渡海是他们的最佳路线。这样不但可以节约史前文化能量，还能避开因维德人的空中探测。VT战斗机可以用快艇依次搭送，巡逻艇则可以用来运载大量的补给物资。

　　不知出于何种理由，南十字军废弃了这个基地，但他们在临行前却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小队立刻对各种物资进行重新清理。

　　他们用罐装气雾剂打开了船舶引擎和其他机械的密封隔离层，由于经过特殊处理，船体得以免遭海藻和其他生物的滋生附着。它们全都没有锈蚀，可以随时扬帆出海，船只的状态几乎和进港的时候一样出色。

　　轮流当值的兰瑟此刻正站在瞭望塔上。刚把双筒望远镜靠上自己的眼睛，他的心里就泛起一阵凉意，每当事情进展得过于顺利他都会这样。几分钟后，他在望远镜里发现了一具震爆机甲。它的光学传感器正对着自己。

　　“我预感，”片刻之后，兰瑟告诉其他人，“可能有东西正往这儿来，但情况还不确定。不过因维德人要是久久不出现，我倒要觉得奇怪了。如果要制造点意外惊喜，我们最好还是抓紧时间行动。”

　　斯科特真希望能够再有两天的时间，好让他从船首到船尾仔细地检查一遍，让大伙充分休息一下，甚至搞个简短的渡海演练。但现在留给他的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伦克对快艇的工作原理略知一二，因此，让他负责操控导弹快艇是个合乎逻辑的决定。他带着安妮和玛琳上了那条船的舰桥。两艘巡逻艇都被系船索固定在岸边。

　　VT战斗机紧急升空和这支小小的船队会合，但就在它们启动史前文化能量引擎的时候，震爆机甲的炮火从树林外射了进来。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在他们身边燃起了熊熊烈火。

　　“又是紧急起飞，每次都是这样！”兰德抱怨道，“这些家伙就没有其他正事可干吗？”

　　VT战斗机飞快地进行规避机动，飞行员们纷纷瞄准目标发射武器。震爆机甲收拢瓢虫壳外型的前臂护住自身，用安置在肩部的火炮向变形战斗机开火。为了防止因维德人攻击船只。战斗机兜了个大圈子把因维德人引到海面上。加速产生的过载使飞行员们的呼吸变得异常沉重，他们的腿动弹不得，胃部的肌肉完全绷紧以便把血液输送到大脑一最需要血液供给的部位。战术网络里的呼吸声简直就像正在进行一场摔跤锦标赛似的。

　　一具震爆机甲打中了露可的战斗机。兰德通过战术网络听见露州痛楚的呻吟，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他掉转机身扣动扳机，那架燃起熊熊烈火的震爆机甲还没弄清被谁打中就上了西天。与此同时。

第二具震爆机甲放弃了追逐，向低处俯冲避免遭遇相似的命运。

　　“竟敢耍弄我们，那就要你好看！”兰德把战斗机的功率开到最大，追上了他的队友。

　　天上又出现了两具震爆机甲，但其中一具很快就被击落，幸存的敌机立刻掉头向海岸飞去。斯科特发现，因维德巡逻队的行动策略变得比过去更加灵活。

　　兰德缓缓滑翔到露可的身侧，他的翼尖保持在略低于露可战斗机机身的位置。“嘿，露可？你受伤了？”

　　露可咬着牙关把话说完：“没什么大不了的，乡巴佬。”他没有继续追问，因为那只会在战术网络里引发另一波对话。

　　“不过我欠你一个人晴。”她的牙咬得咯咯直响，这句话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座舱里的露可低头看着嘶嘶怪叫的电子仪表，它们受损严重，已经无法继续战斗了。她又看了看被因维德人的流弹和弹片撕裂的左腿和破损的蓝灰色护甲，鲜血正从左腿的伤口不住地往外渗。

　　兰瑟在前方观测，不到十分钟，VT战斗机就找到了适合降落的地点。他们选择了距离海岸不远的小岛链中央的一块地方降落。兰德负责陪护露可着陆，兰瑟回到空中，帮助斯科特执行空中掩护和导航任务，并为船只进行护航。

　　自由战士小队的栖息地曾经是上一代人的旅游景点。喜爱日光浴的人们专程到这里把皮肤晒得黝黑，他们用塑料珠子购买酒类和饮料，在椰子树下感受海风，享受冲浪和潜水的乐趣。

　　斯科特环顾四周后，觉得应该在这里做爱。清澈透明的蓝色海湾，细腻雪白的沙粒。美食，美酒，赌博。斯科特还幻想道，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正享受着这一切，他们用比塑料珠子更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着赌博。

　　安妮阅读了各种护理手册后，要为露可进行伤口处理。这个昔日的摩托女王咬着牙关，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安妮在她受伤的上臂和大腿缠上绷带防止伤口进裂。兰德饶有兴趣地看着，表面上却装作不动声色。和安妮一样，露可也有自己的弱点，兰德决定要把露可的这些弱点全都弄清楚。这时，露可生气地瞪着他，他赶忙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从早上听见海鸥的歌唱时就想下海游泳的兰德，终于脱掉短裤下水了。伦克向斯科特保证，说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修复露可的阿尔法战斗机受到的损伤。而在修理的时间里，他们只有等待。露可把下巴支在拳头上，恶狠狠地斜视着在海浪中嬉戏的安妮和兰德。

　　玛琳穿着降落伞布做成的白色比基尼，欢呼着跑向大海。看见她身上被水浸湿的布料，兰德愣了半晌才憋住差点脱口而出的惊呼。

　　把目光投向他处。

　　斯科特告诉他们，现在万事俱备，就等伦克完工。兰德从水里钻出来时，高兴得又跳又笑。露可下巴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但她还是压住了自己的火气。

　　接下来，兰德一反往常的嬉皮笑脸，十分认真地把手伸到露可的面前。“我为你受伤感到难过，不过——还是到水里来放松一下吧。要不然我也开心不起来。”

　　当露可看见兰德的脸上突然没有了笑容，并专注地望着她时，震惊得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露可用手背遮挡住兰德的眼睛。“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碍。那你扶我起来，好吗？”

　　兰德殷勤地把露可扶起来，把她带到翻着泡沫的海浪当中，正在泼水嬉戏的玛琳和安妮也停了下来，为露可和兰德欢呼。兰德得意洋洋地喊道：“嘿，露可都被我说服了，她也来放松了！”

　　斯科特看见露可空着的那只手握成了拳头，像是经历了一场短暂的心理斗争，接着她又松开了手指，但这些兰德全都没有看见。

　　斯科特看着戏水的玛琳那柔美动人的体态，心里不觉地一惊。

　　也许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正合适。人生得意须尽欢，抓紧时间尽情享受吧。

　　卡格和希拉带着一群机甲，在岛链上分散搜索反叛分子和复制特工阿里尔的踪迹。探测器显示她很可能就在附近。

　　因维德机甲完全知晓自己的使命。它们尽可能地和阿里尔取得联系，如果不成功，就观察她和人类的互动情况，以判定她的故障成因。如果以上两点均无法达成，就彻底消灭她，以及那些令她改变立场的流窜分子。

　　看着遭受因维德人肆意破坏的小岛，兰瑟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他顺着刚才在空中发现的一条溪流，在浓密的丛林中找到了一条从几百码深的洞穴中流淌出的小瀑布。他既不想模仿先前那些游客的行为，也不想重蹈其覆辙。

　　这一次，他把日本歌舞伎中少女的人格抛到了九霄云外。他踏进水塘，让清水把长时间待在战斗机座舱里憋出的冷汗、恐惧和恶臭彻底冲洗干净。他用兰瑟的嗓音大声歌唱，像是刻意要盖过另一种曲调，好像那是葬礼的挽歌……

　　也许想起了那次玛格路德对他的偷袭，兰瑟提高了警觉。尽管那条小瀑布发出不小的水声，但他还是听见了树叶的响动。他的眼角突然瞥到一个跑动的人影。

　　通过机甲里的超级音频传感器，希拉接收到了一种奇怪的音频脉冲。瑞吉斯为她的嫡系后代赋予了强大的能力，它们像半神一样飞越海洋和大陆——它们能够看见每一棵小草的生长活动，听见每一片树叶弯曲时发出的声音。

　　但瑞吉斯猜不透那是怎样的一个圈套。在这种奇怪的声波感召下，希拉不但没有开火，反而决定瞒着自己的兄弟卡格和手下的钳形飞艇独自行动。她悄悄地靠近声源。曾经听过天体音乐的希拉，从未听过人类的歌声。

　　希拉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干什么，就匆匆脱离机甲的保护，踏上了小岛。这种气味、景物和声音，都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

　　她被那高亢的歌声吸引住了。

　　她无法用言语形容自己的感觉。她当然知道自己的遗传密码并非全部来自瑞吉斯，因为其中还有一部分来自人类。这就是促使自己做出这种反常举动的原因所在吗？她抑制住自己的疑虑，要亲眼看看这种令人无法抗拒的美妙的声音到底从何而来。她通过信息软件得知那是一种被人类称之为“歌唱”的东西，但这个词语对她来说无异于一段密码……

　　这个地球人是个男性，留着紫色的头发。他正站在快速流动的水帘下，执行某种沐浴仪式或者其他的迷信行为。那个人在唱，希拉就盘腿坐下来听。但她的手压住植物，发出细微声音的同时，也改变了阳光照在植被上的投影。

　　看见那个地球人突然警觉地四下张望，她立刻抽身准备逃跑。

　　可当她用眼角再次扫视的时候，却发现他向更加湍急的瀑布水流走去。尽管希拉的视野丝毫不受浓密的植被和水体的遮挡，但那人却突然消失了。

　　真是疯狂。她应该杀了他，她应该召唤她的兄弟卡格把他们全部消灭。但他的声音却使希拉没有这么做。他的“歌”是那样的温柔会意，它始终萦绕在她心头，就好像是在她身上构建的某种最为亲密的东西一样。

　　这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实在难以名状，希拉在灌木丛中又往前走了几步，希望能在她永远扼杀这个声音之前再多听一会儿。

　　但她什么都没有听见。她站在瀑布积留的水塘边缘一边张望。

　　一边等待。随着歌声的终止，理智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最好还是马上杀死那个人，忘记那怪异的歌声。

　　两只手靠近了希拉的脚踝，把它们用力往下一拉，希拉一声惊叫，嘴里立刻就灌进了几口水。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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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处景点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逃避现实者的书籍(那是兰德使用的名词)——从招牌上我不太能看清这地方的名字。不过由于某种原因，我想这里就应该被称作“泥浆俱乐部”了。

　　这些书的内容纯粹是消遣找乐，每个人都希望在全球性的灾难结束后过上精彩纷呈的生活。他们全然不提放射性病症、自我流产、瘟疫、饥荒和盗贼，还有——噢，你这令人厌烦的老古董！我讨厌你！

　　这就是逃避现实？难道我们要舍弃目光浴，舍弃热乎乎的饭菜，舍弃牙医服务、洲际航空、疫苗接种，舍弃一颗属于人类的星球？快离我远点吧！

　　                                  ——安妮·拉贝尔，《口述历史》 





　　希拉睁开眼就看见一张苍白的面孔，紫色的头发在水中缓缓漂动。

　　兰瑟看见这个模糊的人影穿着紧身衣。这显然不是因维德人，但也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叛变者的可能。这个人在水中抽动着身体，惊恐地往外吐出—个个银色的气泡，拼命地想浮出水面。

　　兰瑟抓住猎物的手腕，摇了摇脑袋抖落头发上的水珠。“好啦，朋友！你哪儿也去不了了……除非……嗯，你是—个女人。”

　　她的样子像是呆住了。这是个苗条秀气的女性地球人，中等个头，整齐的金色短发，一双眼睛就像闪光灯使用不当拍出的照片那样红彤彤的。尽管她的头发已经被水浸透，但黄绿色的短发仍然向上直冲，就像小飞侠彼得·潘那样。她身上穿的紧身衣由黑色、紫色和粉红色的条纹构成。

　　握住她腕关节的手指略微松了松。“一……个女……人？”她重复着他的话，一边急促地呼吸，紧张得就像……就像他脑海中的某一个人。他们站在没过膝盖的池水中，她睁大眼睛盯着兰瑟。

　　她挣扎了一下，想摆脱他的掌控，可兰瑟手掌一翻，又一次扣住了，她的手腕，这可把她吓了一大跳。“对不起，你必须告诉我，你打哪儿来。”

　　兰瑟仔细端详着那身天衣无缝的紧身衣，它的合身程度就像第二层皮肤那样完美。“至少你没带武器。也许美貌就是你的武器？”

　　他的嘴唇向她缓缓靠近。

　　她噘起嘴唇，把两片唇瓣分开，突然向他发起袭击，她狂暴地挣脱l兰瑟，呜咽起来。

　　兰德摇摇头，甩甩浓密的红头发上的水珠。玛琳正在听海螺的声音。浪花打在身上，她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但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玛琳冲着把她打湿的海水咯咯直乐，她的身上到处都洋溢着阳光的气息。

　　兰德拄着一块冲浪板喘着粗气，那是他在旅游胜地的废墟里找到的。“斯科特，你可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装得像个一本正经的沙蟹。”

　　“兰德，我可没有装作沙蟹。呃，沙蟹是个什么东西？”

　　“你在胡说些什么呢？快脱掉这身愚蠢的飞行服！”

　　除非动粗，斯科特根本无法拒绝兰德的热情邀请。兰德将斯科特连带着他身上的飞行服拉下了水。露可舒展了一下痛楚的手臂看着他们。水中的兰德就像一只无忧无虑的水獭，显得特别年轻和敏捷。这辈子上哪儿才能再找到这样一个人共度一生？更难得的是，他身上没落下她自身固有的坏毛病。露可叹了口气。

　　斯科特承认自己不会游泳，事实上，在太空出生的那一代人都是如此。兰德勇敢地接受了传授泳技的挑战，可教学过程才维持了三十秒钟，斯科特就拼命往外吐水，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离开坚实的地面一步。

　　在停放战斗机的地方，伦克正一边听安妮说她那没完没了的伤感故事。一边修理飞机。“我甚至在想，也许到我死的时候还是个没人要的老处女！我本该做个图书管理员的。”

　　这句话，使伦克把目光移开了他正在维修的阿尔法战斗机座舱。

　　他唯一一次刻骨铭心的恋情正是和一位图书管理员展开的。她是个性烈如火的小女人，她不但会舞刀弄枪，而且坚信书籍将会一直存在，当现代人重新拼凑昔日碎片的时候，书本就是最好的素材。

　　伦克不得不避开这个话题，但他的脑子里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图书管理员——她是那样的热情洋溢……

　　他深深吸进一口气，告诉安妮：“看来你真是伤透了心，也许一路上你会结五六次婚。如果你愿意的话，记得邀请我参加你的每一次婚礼。”

　　听了这话后，安妮扯起嗓子尖笑起来。然后抓住伦克的连鬓胡子，将他的脸露出来亲了几下。

　　兰瑟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猎物的踪影。他躲进一片开阔地，却发现自己被周围的光线欺骗了。他停住脚步大声呼喊：“等等！我只想跟你谈谈！也许因维德人就在附近，你的处境很危险！”

　　兰瑟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后赶忙回头，看见了她紧身衣上的粉红色条纹，她正在奔跑，他一边在后面追赶。一边大声喊：“请你停下来——”

　　只要希拉愿意，她完全可以把兰瑟甩掉。可她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要回头望他？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这对我很重要！嘿！”

　　兰瑟可以听见她在前面的抽泣和欲言又止的喏喏声。他大气不喘地向前追，跳过几道障碍物，低头躲过几条低枝。他终于来到了一片火烫火烫的开阔地，炫目的亮光照射在他身上。他用手掌护住眼睛，抬起头向上凝视。

　　那是一具他从未见过的外星机甲。日近当午，在阳光的照射下，机身的每一处都闪烁着刺眼的光芒。机甲上缀着大片的深紫色和粉红色条纹，使这具小山一样的大型机械更加令人难以直视。

　　兰瑟用手遮挡住光线，朝前走了几步。

　　它一定是在我游泳的时候降落的，可是——它竟然没有袭击我！看来乘员已经离开了机甲。不过这怎么可能？所有的情报都显示，离开机甲的雄蜂只是些没有还手之力的卵罢了。

　　他察觉到周围有动静，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机甲硕大的金属巨腿后方走了出来，他这才发现她那套紧身衣上的彩色条纹和外星机甲的涂装如出一辙。

　　兰瑟紧紧盯着希拉，而她也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你、你不可能是它的飞行员！你是人类，不是因维德雄蜂。飞行员到哪儿去了，我是说那个外星人？”

　　希拉浑身上下就像通了电，突然向上跃起，她的跳跃能力简直匪夷所思。这时，外星机甲也向她跃起的方向躬起了身躯，将位于机甲前胸突起的乘员塔同时开启，把她纳入其中。这个乘员塔和兰德与安妮描述的放置卵形物体的凹槽完全不同，它的控制室简直就是用装甲包裹起来的驾驶舱。

　　兰瑟还在大声地呼唤，但机甲的座舱门已经关闭，机甲背部和脚底的推进器已然点火。巨大的反冲力差点把兰瑟掀翻在地，因维德机甲飞走了，在它曾经站立的地方只留下一片烧焦冒烟的草地。

　　他眨眨眼，机甲起飞引起的烟雾和沙尘呛得他直咳嗽。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具机甲早已像流星一样飞速驶向东方去了。

　　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她竟然是那具机甲的飞行员！这是否意味着有一部分人类在为因维德人作战？

　　和兰瑟的相遇，使希拉震惊不已，而一系列情感的冲击也令希拉倍感困惑。和卡格以及他所率领的一队震爆机甲会合之后，希拉对刚才的遭遇和自己的困惑只字不提。

　　然而，卡格和震爆机甲已经发现了伦克在维修战斗机时所发出的检测信号。希拉刚一归队，他们就组成攻击阵形飞也似地奔向那个被探测出有人类活动迹象的小岛。

　　兰德摊开四肢，和露可并排坐在一张破损的长椅上。斯科特四肢着地躺倒在海滩上，决定从此再也不穿着飞行服游泳了。他躬起身子坐了起来，可他的手却恰好触碰到玛琳的肩膀。

　　玛琳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震惊的表情就像触到一根高压线。

　　“一定是碰到哪儿的敏感神经了。”兰德胡乱下了诊断。

　　“我告诉你。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那位女士！”斯科特气愤地回了一句，他的脸涨得通红，兰德竟然暗示他想占玛琳的便宜。

　　“当——然，斯科特，”露可揶揄道，“也许只是异性相吸罢了。”她看了看玛琳，对方正凝视着一望无垠的天空。“不过。这也许是个好兆头，如果这能让她想起些什么，那就意味着她的记忆正在恢复。”

　　“希望如此。”斯科特说，但他觉得这并非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许他会为那一天的来临感到痛苦。

　　玛琳突然揪住了自己的头发。“我感觉到它们来了！它们来了！”

　　雷鸣般的炮火已经吸引了他们的目光。透过云层，卡格和希拉正率领着钳形飞艇和震爆机甲向下俯冲。“一群因维德人向这边来了！”兰德大声叫喊着从沙滩椅上跳了起来。

　　“因维德人，”玛琳呻吟着，“反射据点……瑞吉斯……”

　　“我们没时间了，不过我想我们还有机会冲出去。”斯科特紧绷着嘴唇说道，“我来操纵船只。兰德，露可，穿上飞行服，等我的信号开始行动。”

　　他们大步流星地跑去准备，其速度丝毫不逊于火星师的精英队员。斯科特一把抓住了玛琳的胳膊，但这一次她没有对斯科特的接触产生任何反应。

　　因维德人在小岛上空飞了几个来回，准备靠得再近一些。这时，他们发现两艘巡逻艇正以最快的速度向大海深处疾驶。

　　终于有机会拿地球人开刀了，卡格感到一阵狂喜。它大手一挥，下达了攻击命令。钳形飞艇跟着他开始了第一个波次的攻击。站在海岸上的斯科特注视着战局，竭尽所能避开敌人的扫射，然而临时赶制的遥控装置对指令的反应却比较迟钝。

　　兰德和露可匆匆穿好护甲，掀开了VT战斗机的伪装网。为了完成露可的阿尔法战斗机上最后一道维修工序，伦克仍然以令人愤怒的严谨态度慢腾腾地继续工作着。

　　刚经过两个波次的攻击，两艘巡逻艇就被打得冒起了黑烟，其中一艘船只的气象瞭望台被炮火打烂了。由于没有遭到还击，因维德人降低高度靠近船只进行侦察。它们发现船只的舵机不是通过人力操纵的。接着又顺藤摸瓜找到了发射操控信号的源头。

　　瑞吉斯的声音传遍了计算机通讯网络：“扫描仪发现目标船只上没有人类。警报！这可能是敌人布下的陷阱！”

　　斯科特估摸着这一手弃车保帅的棋已经下得差不多了。来吧，发射导弹。

　　和敌人发生海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小队事先在巡逻艇上安装了一些舰对空导弹。现在，导弹发射器已经升起并且锁定了目标。在雷达的引导下，所有的导弹都射了出去，十六枚海鲢式热寻的导弹拖着白烟打着旋儿飞向因维德机甲。因维德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三具钳形飞艇立刻被炸成碎片，剩下的敌机纷纷开始规避机动。

　　卡格审视了一下当前的局势。计算机对瑞吉斯声音的分析结果传了过来：“跟踪探测器完成定位，遥控信号发射源的座标是A6_5，该座标发现人类生命形态。”

　　卡格的光学传感器里显示出另一艘船舶，这艘船比巡逻艇更大些，此刻，它正停靠在码头的船坞天棚底下。卡格带了几具震爆机甲向它俯冲，希拉犹豫了再三，还是跟了过来。

　　斯科特看着它们一步步地向小岛逼近。

　　兰瑟冲进停放VT战斗机的空地。它们已经做好了升空的准备。

　　“我刚刚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兰德已经穿好了护甲，手里抱着飞行头盔。“发生什么事了？现在我们正要去收网！”

　　“飞机已经完全修好，我们马上就要起飞，”露可也补充道，“你又有什么问题？”

　　兰瑟向他们递了一个大祸临头的眼神。“我刚刚发现，因维德人使用人类做它们的飞行员！”

　　斯科特正坐在位于快艇的主炮台后方的控制台前。尽管脉冲激光炮对火星师来说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但它仍然可以释放出令人胆战心惊的火力。

　　卡格和希拉像两只愤怒的蜻蜓，一边躲避着激光炮火，一边向快艇逼近。斯科特已经击落了一具钳形飞艇，但这些新式机甲的速度和机动性却使他感到气馁。它们射出的弹雨劈开水面打中了快艇附近的码头，斯科特咬紧了牙关。快点，兰德！露可，还有兰瑟！你们再不来我就要撑不住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VT战斗机出现了。它们从两侧夹击来势汹汹的因维德机甲，用全部的火力向它们射击。新式机甲避开了他们的炮火，但还是有两具钳形飞艇被击落。外星人散开阵形脱离了战斗，以待重新组队改变攻击策略。

　　斯科特知道它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赶忙从炮塔里撤了出来，这时，安妮、玛琳和伦克都快步跑到他跟前。伦克把他的工具箱抛到快艇尾部的甲板上，那辆颇受他信赖的卡车就藏在防水布底下准备用船运走。

　　斯科特向安妮保证自己没有受伤，而伦克也为自己的维修工作超出了预期时间向他道歉。斯科特朝这个大块头前士兵的肩膀上来了一拳。“快别说这些。我们创造了奇迹，伦克。”

　　根据既定计划，伦克接管了快艇，而斯科特则驾驶他的VT战斗机重返蓝天。就在安妮和玛琳要帮忙解开船舶系缆的时候，天空中传来的巨响使伦克把目光转移到了海面上。

　　一具被斯科特击伤的钳形飞艇正拖着浓烟和烈火发起了自杀性攻击，这具左钳被打落的机甲瞄准的目标正是那艘快艇。

　　伦克先打发玛琳和安妮寻找掩护，然后才钻进船首的炮塔，向外星人发射脉冲激光射束。由于受到损伤，钳形飞艇的气动外型也发生了变化，不想结果却导致它在躲避射击方面反而比未受伤时更加灵便有效。

　　外星机甲的投影填满了火炮瞄准镜。再过几秒钟，整个世界就会变得一片漆黑。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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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火星师和金星师将要狠狠地打击因维德人，对它们的反射据点施以致命的最后一击。

　　空军和地面部队的战士们，我们向你们致敬并祝你们好运！我们相信，在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和无可比拟的洛波特技术支持下，你们必将取得胜利！

　　                     ——阿科曼上校(SDF-3号远征军参谋)向地球派遣部队发送的鼓舞士气的讲话(派遣部队从未接收到该讲话)





　　到目前为止，三架VT战斗机已经取得了空战的主动权。钳形飞艇在一对一的缠斗中，根本不是变形战斗机的对手，但敌人的新式机甲却躲在远处研究他们的对手。兰德无法确定，如果这两个敌人以最快的速度投入战斗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兰瑟也驾驶贝塔战斗机升上了天空。那一具他曾经在岛上见过的紫色和粉红色相间的机甲正快速地向他飞来。位于机甲背部的武器外挂舱射出一股导弹的洪流。兰瑟驾机开始爬升，同时打开所有的干扰装置，利用侧滑和迂回机动躲避导弹。嘶嘶作响的导弹险些把他击中，弹头在他身后纷纷爆炸。

　　这时，安妮的声音从战术网络传了过来：“兰瑟！快来！”

　　“收到，安妮。出什么事了？”

　　“我联系不上斯科特。我们遇到麻烦了，我们都在船上，伦克被敌人打中了！”

　　“安妮，斯科特呼叫。我刚上飞机，你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

　　“斯科特，兰瑟呼叫。把我们的飞机进行对接，这架贝塔战斗机由你操纵。我这就去接替伦克。”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除了伦克，只有兰瑟有过操纵大型舰船的经验。“收到，兰瑟。快艇上见。”

　　几秒钟以后，贝塔战斗机利用推进器完成了着陆，它降下了座舱的下半部分，活像一只张大嘴巴的恐龙。驾驶座也随之下降，兰瑟在战术网络中大声呼叫斯科特：“现在它归你了，伙计！把它们全打下来！”然后他就跳到了地面。

　　贝塔战斗机的一些部件进行了微调，为对接作准备。斯科特收起尾翼，驾驶阿尔法战斗机向后倒飞，随着坚硬的合金发出“哐啷”

　　一声巨响，复杂的对接过程在几秒钟内得以完成。两架战斗机对接成一架飞机，在难以置信的强大驱动力推动下飞人天空。

　　兰瑟大步向快艇跑去。

　　斯科特利用组合战斗机拥有的强大速度和火力，驱散了剩余的几具钳形飞艇和一具新式机甲。卡格和希拉小心翼翼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脱离，它们要找出敌人的长处和弱点——如果有的话。

　　“跟着我，伙计们。”斯科特在无线电里呼叫他的僚机，“我们想办法把它们赶到炮艇前方的射程之内，用大炮来解决它们。”他把飞机的推力加到最大，加速追赶兰德和露可。卡格和两架幸存的钳形飞艇跟在后面向上爬升，然而希拉的机甲却仍然滞留在中空，接收瑞吉斯通过计算机传来的指令。

　　“扫描仪在第三架目标战斗机上发现人类的生命形态。”在希拉的下方，快艇正加速驶向外海。

　　伦克活动了一下吊带里的胳膊，一阵剧痛使他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的手臂被灼伤，也许纤维组织也受到了破坏。医药箱里虽然还有一剂麻醉止疼药，但此刻他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战斗。

　　“很抱歉把你弄到这儿来，兰瑟。”他和玛琳、安妮都挤在舰桥的角落里，为兰瑟腾出足够的操作空间。

　　兰瑟把头盔搁在一边，腾出一只手毫不在意地挥了挥。“你干得很出色，伦克。起码这条船还是完整的，不是吗？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的确如此。直到最后一刻，那具发起自杀式攻击的因维德机甲才拖着浓烟在船首前部中弹落水。一块机甲残骸砸到脉冲激光炮的比学示波器上，反弹打中了伦克的脸。一块大的碎片击中了炮艇，把没系安全带的伦克从炮手座上掀翻在地，撞出了好几个大包并且导致了几处烧伤一陕艇的主炮也受到无法修复的严重损伤。

　　斯科特的声音从战术网络中传了过来：“兰瑟，伦克！注意！我们要把敌人赶到你们的正前方！”

　　兰瑟应了一声，准备进行破釜沉舟的炮击，这时，有个巨大的物体遮蔽了天空。舰桥上所有的人都缩了一下，他们看见的这具庞大的洛波特铁塔正是希拉所驾驶的机甲。兰瑟开足马力让快艇倒退，希望不会因此损坏动力系统或是破坏推进器中轴。

　　但这根本没有意义，像是故意耍弄他们似的，外星机甲正以缓慢的进场速度靠近。它没有开火，而是扬起巨大的铁拳，要彻底击穿整个舰桥。自由战士们只能以坚定的意志迎接死亡的打击。

　　座舱内的希拉发出野兽一样的嗥叫，她咬紧牙根，眼睛就像烧红的煤块似的紧紧地盯着那艘快艇。竟然牺牲了那么多驾驶钳形飞艇的雄蜂！众多的情感冲突，以及希拉对自己的母后瑞吉斯的热爱交织在一起，现在是抛开困惑向人类诉诸武力结束战争的时候了。

　　用机甲的铁掌把形同玩具的水面船只打成碎片。并将船内的船员打入海底，就是一个理想的开始。

　　希拉抽回一条机甲手臂，捏成足有过去的坦克大小的拳头。通过机甲的眼睛，她可以看见人类充满惊恐表情的脸。三个人躲在甲板后部，第四个人紧紧把着舵盘，可什么也阻止不了她的战机越飞越近。

　　希拉突然倒吸一口凉气。掌舵的人竟然是他，那个紫色头发，发出奇怪、诱人但又令人心碎的美妙声音的人。

　　她的机甲立刻对当前的思维作出了反应，它向后退出一段距离，利用推进器悬浮在半空。尽管她的机甲和那艘快艇几乎一样大小，机甲却完全有能力把快艇劈成碎片，但最后，机甲还是退却了。

　　兰瑟也正在想着他在静谧的丛林开阔地遇到的那个姑娘。她为什么不开火？她是谁，她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的手僵在舵盘上，等待导弹和等离子湮灭光弹的飞临，只要她的机甲铁拳一挥-四个人就会变成肉泥葬身鱼腹。

　　他丝毫没有想过逃离舰桥或是恐惧地尖叫，等等！我不想成为你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你成为我的敌人！

　　望着显示屏上的图像，希拉向后缩了一下，她的眼睛仍然死盯着那个紫色头发的男人，她重重地把手抽回来捂住了嘴唇，忍不住呜咽起来。

　　露可的声音从战术网络里传了过来：“兰瑟，坚持住！我马上就到！”伦克朝目标显示屏眨了眨眼——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因维德人面前他们只能束手待毙。，希拉犹豫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她不能伤害那个男人。

　　剩下的事情就不太妙了：她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她辜负了瑞吉斯的信任。不过她体内的一部分却反映了自身的意识，而不是外界强加的东西。这件事令人感到惊恐，但又十分美妙。

　　阿尔法战斗机的能量弹撼动了她的机甲。她看了一眼，只见露可正驾驶着愤怒的战鹰，变形成铁甲金刚模式向她俯冲。希拉的机甲拖着火焰和黑烟急忙调转机身，避开战斗机的炮火。

　　露可打了个盘旋和希拉正面相对，用铁甲金刚那威力惊人的火炮向希拉射击。希拉打起十二分精神应付了几下，便以火箭般的速度向天空逃逸。她不知道自己是取得了某种成功，还是遭受了凄惨的失败——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看着丛林里的那个姑娘远去，兰瑟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在洛波特护甲脖圈的束缚下，血液的脉动使他很不自在。

　　斯科特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兰瑟，我们马上就到！现在已经进入射程！准备开始！”兰瑟朝边上望了望，目标显示屏上出现了他们的轨迹。

　　“准备就绪，斯科特。”他已经能用肉眼看见VT战斗机和紧追不舍的因维德机甲了。

　　“三架敌机！一、二——”兰瑟握紧了遥控射击握把，弯曲的手指就搭在扳机上。“——三！”斯科特下了命令，“开火！”

　　可是直到看见自己的战友们飞远，兰瑟才扣动扳机。快艇前部和尾部的导弹发射器冒出一阵白烟，海鲢式导弹倾巢而出，粗大的铜斑蛇导弹也冲天而去。“开火！”

　　两枚导弹擦过卡格的机甲炸开了花，但并没有对卡格的机甲造成损坏。而其他导弹却凶猛地击中了钳形飞艇，这种单兵机甲没有～具得以幸存。卡格用装甲包裹的巨大前臂护住自己的头部，防止大火烧伤操作员。希拉也升到半空，她不知该如何是好，便和自己的兄弟会合，一并撤退，这时，满天飞舞的导弹在天空拉出一道道凝结的尾迹。

　　兰德、露可和斯科特停留在这片可怕的弹头爆炸区域之外，直到战场上再次安静下来。到处都没有敌人活动的迹象，他们驾驶飞机，掉转方向朝快艇飞去。这时，那艘小船正在平静得难以想象的洋面上行驶，对于这场刚刚结束的厮杀，茫茫的太平洋浑然不觉。

　　希拉降落在一片海滩上，看着快艇和护航的VT战斗机渐渐消失在地平线。卡格很快也落到了地面，两尊摩天高楼般的机甲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护卫巡逻队全部折损，”计算机用他们母后的声音说道，“放弃进一步的追踪行动。这一次不能再拿皇室机甲去冒险。”

　　卡格从舒适的驾驶舱钻了出来。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面庞清瘦，线条分明，深不可测的蓝眼睛带着神秘的气息。垂至肩膀的蓝色长发十分平整服帖，更加衬托出他残忍和清心寡欲的个性。他冲着逃离的敌人大声咒骂，然后回头望着他的双胞胎妹妹的机甲。

　　“妹妹，你中了什么邪？”

　　“哥哥，我……我也不知道……”

　　兰瑟正像第一次乘船出海那样望着海面上的尾迹时，安妮以她向来的乐天作派姿态出场了。陆地已然在望，她为此欣喜不已。兰瑟告诉她，自己想一个人在舰桥待会儿。安妮狐疑地望了他一眼。可一想到能够离开这个憋闷的地方，便又嬉闹着走了。

　　他撩开紫色的长发，可是海风又把它们吹了回来。

　　她是谁？我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产生魂不守舍的感觉？“真不敢相信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过了那么远的距离。”兰德的声音打破了战术网络长时间的静默。他回头看了看驶过身边的露可，但她并没有看他一眼，甚至没有作出任何心领神会的表示。

　　兰德修正了阿尔法战斗机的航向。对于她想去的地方，露可总是以沉默作为开始。

　　加利福尼亚巴加半岛隐隐出现在前方。历史需要跨越无数空间与时间，震动佐尔心灵的幻想在交汇，即将共同编织出历史的脉络。

　　该来的，终究会来。

　　但对于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来说，感觉并不是这样的。如果卡格和希拉为人类的情感所困扰，自由战士们将会让他们眩晕，他们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丧失了一部分理性判断能力—这完全是可以论证的。可是如果没有了情感，他们就会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倒下，第三次洛波特战争就会在此时此地骤然结束。

　　从哪里开始，就注定在哪里结束，洛波特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是战争双方都无法预见和领会的，然而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又都能够感觉到它。

　　在地平线的上方。一只凤凰正等待着展翅高飞时刻的来临。






第三部 光之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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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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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这些人和他们的古怪仪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一切都围绕着那种植物——当地人称之为“生命之花”。这个世界，也就是奥普特拉星球，是这种植物的无数种形态大荟萃的花园。因维德人不仅把它们当作生理保健药物，同时他们似乎也从它们体内汲取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营养——他们服用生命之花的花瓣和成熟果实，同时，他们还饮用具有改变心理状态功效的植物汁液。瑞吉斯，因维德种族的女王和母亲就是解开奥普特拉星球秘密的钥匙；我的目标就是得到这把钥匙，也许我要通过引诱的手段达到目的！

　　                           ——《佐尔日志摘录：奥普特拉历代记》(艾米耳·朗博士译)





　　斯科特压根儿就没打算在高山上扎营，他只不过是同意在这儿短暂停留，以便吃点东西——也许他这么做是为了终止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没完没了的唠叨。伦克的胃需要安抚；在卡车上连续坐了好几个钟头的安妮也得不到休息；甚至连兰瑟都开始抱怨严寒的气候了。

　　噢，要是能回到热带地区该多好，斯科特的内心充满了渴望。

　　他一直待在废弃地和沙漠风化的环境、崎岖不平饱受劫难的地方，以及茫茫的星空当中——电许这只是因为他对其他的环境知之甚少。现在他到了这个星系的另一面，身边却只有一队再少不过的人手。不过，自从他们在热带地区短暂逗留之后，他渐渐开始明白地球为什么受到太空堡垒远征队的成员们——那些在SDF-3号上抚养他、看着他在泰洛星长大成人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尊崇。在热带地区，他得以见识他们铭刻在心里的生活——黄色、温暖的太阳，青翠茂盛的丛林，甜美清新的空气，以及令人惊讶的海洋——这真是一个奇迹。

　　甚至连兰德都坚持让大伙下水游泳！

　　只要能再看一眼太平洋上日落的景致，也许斯科特愿拿胜利来作交换……

　　然而此刻，斯科特正被水的另一种形态——更加熟悉的形态——所包围：冰和雪。在前往北方的途中，瑟瑟发抖的自由战士们就意识到反射据点并非遥不可及，可没过多久，他们就被艰险的山脉挡住了去路，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流露出几分沮丧的情绪。但斯科特决心要在人力可及的情况下尽快翻过山脉。不幸的是，依靠人力总是会出现计划外的停顿。伦克的卡车拖了他们的后腿，这个老家伙是整个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陆地车辆沿着山上的大道接近了顶峰。露可和兰瑟骑着旋风式摩托，沿着几乎完全损坏的“之”字形的公路为汽车护航。尽管山脊上覆盖了好几英尺的积雪，这些长途跋涉的车辆行进得还算顺利。

　　斯科特驾驶的贝塔战斗机就在他们上方，兰德也驾机和他并排飞行。由于史前文化能量的储备不足，他们不得不把露可那架红色的阿尔法战斗机留下来，并将其藏在山谷里的一座学校体育馆里。

　　斯科特打算只要一偷到足够的史前文化能量，就立刻把它取回来。

　　在他们下方，安妮和玛琳正在卡车的后座上向变形战斗机招手，斯科特打开机甲的战术网络告诉伦克，也许他们可以按原定计划抵达休息地点。

　　两架洛波特战斗机飞离山侧，寻找合适的柄息地。几分钟后，两架飞机就变形为守护者模式，它们利用脚底推进器喷出的火焰，在山脊的道路中央烧出一片圆形的平地。他们降落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了峰顶，可气温却暖得有些反常。对于两个穿着保暖服的飞行员来说，在外头嬉戏的活动完全不成问题，更何况周围还残存着刚才推进器的火焰融化积雪时剩余的一部分热量。但一股强风从山坡上的隘口刮过，却带来了远处沙漠的气息。

　　自由战士小队的其他成员很快就和斯科特、兰德会合了。伦克、露可和兰瑟卸下他们在林木线下砍伐的木柴，兰德则跑去打理刚才射杀的一头鹿。月光为东面的山峰镀上了一层银色，七名自由战士聚集在嘶嘶作响的篝火前。北半球的星斗已经出现。斯科特对南半球明亮的星空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不过，他对双子座和猎户座感兴趣却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反射据点已经近在咫尺了。尽管如此，他却不得不承认，幻想到达因维德人的中心蜂巢就是终点站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当他们抵达山脊时，这条险路才刚刚开始。他怀疑其他队员是否也同样明白——尽管这项任务并没有严格的限定，但最终的焦点就是摧毁蜂巢，再不济也应该尽可能地收集情报，等待太空堡垒远征队返回地球准备和因维德人决战的时候转交给亨特上将。

　　斯科特向他的队友扫视了一眼，摇了摇头。这样一个奇怪的组合，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几千英里的行程，真是一个奇迹。

　　斯科特看看伦克，这个高大、粗犷的汉子正握着～条烤好的鹿腿，发出爽朗的笑声。尽管他任劳任怨地为小队做了很多事情，可那览阔的肩膀上却总是背负着沉重的过去。还有安妮，他们的女儿，吉祥物同时也是母亲，她总是穿着随处可见的普通绿色跳伞服，那顶从不离身的E，T，帽子总是遮盖着她红色的长发。前段时间，她曾结识了一个叫做玛格路德的年轻部落武士，她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梦中情人，差点儿离开大伙。这可不是她第一次走散，不过她总是能回到大伙中间，而且她和伦克之间的关系也许比他俩想象得更加亲密。

　　兰德和露可曾像一对爱争执的兄妹，过去他们总喜欢在执行任务时发生争吵。现在，他们已结成了情投意合的搭档，他们习惯于互相斗嘴，可两个人之间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使他俩一心向着小队，也许这只是他们相互想向对方证明些什么吧。

　　在所有的人当中，兰瑟的立场和决心是最坚定的。斯科特对这个男人清瘦英俊的面庞、染成淡紫色的齐肩长发和标志性的头饰带早已习惯，甚至忘却了黄衣舞者——兰瑟个性当中的另外一面。这位太空堡垒抵抗战士女性特质的另一面，现在已经完全被湮没在现实中，尤其是经过热带地区之后。他一定经历了什么事情，现在兰瑟已经变了，斯科特想道。

　　不过他们中间最神秘的一位，还是那个被他们命名为玛琳的女人。她根本算不上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从因维德人的袭击引发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斯科特也只能作出这样的猜测。这场劫难夺去了她过往的回忆，但却赋予了她探测敌人的离奇能力。她固有的那种脆弱的美，让斯科特想起他过去的女朋友玛琳。

　　差不多就在一年以前，火星师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她在战斗中阵亡……

　　“你知道，我真想坐在这儿一个劲地吃烤肉，直到吃死为止。”伦克说着又撕下一大块鹿肉，活像一只贪婪的野兽。

　　“只要一直这么吃下去，你的愿望没准真会实现。”兰德的话把大伙都给逗乐了。

　　“我从没见过胃口这么好的人。”露可也故意作出吃惊的样子，金黄色的头发在火光的照耀下跳动。

　　斯科特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等到笑声停止后，他才说：“你知道，伦克，我们还需要一整天才能翻过这座山脉，如果我是你，我会留下一部分明天再吃。”我是小队的领头人，斯科特提醒自己。不过这看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不过，你毕竟不是我。斯科特。”伦克说着，把手指吸吮干净，“抱歉，我已经全都吃光了。”

　　“你总是能抓到兔子吗，伦克？”兰瑟半开玩笑地问他。

　　安妮皱起眉头，很不高兴地回顾了他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吃过多少只兔子的问题。“我真为那些兔子感到难过。”

　　兰德做了个鬼脸。“它们中有一只被抓到的时候它们会很高兴，安妮，这样它们就能逃回自己的窝一”

　　露可用肘尖顶了兰德一下，阻止他继续往下说，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话里的含意，于是又哈哈大笑起来。

　　甚至连玛琳也不例外，她的眼睛笑得弯成一条线，而浓密的长发依然披散在背后。斯科特虽然嘴上在附和兰德，眼睛却一直望着玛琳。突然，他看见这个姑娘的笑容开始消散。玛琳的眼睛睁得溜圆，双臂紧紧抱在胸前，两手紧紧抓住颤抖的肩膀，像是受了风寒一样。

　　“玛琳！”安妮关切地叫道。

　　“你觉得不舒服吗？”伦克问她。

　　只有兰瑟和斯科特解读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机警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把手伸向手枪皮套，这时斯科特问道：“是不是因维德人来了，玛琳？你感觉到它们回来了？”

　　“快起来！”兰德立刻从篝火前起身喊道。

　　“准备好武器！”

　　安妮跑到玛琳身边，同时，其他人都抽出武器站了起来，眼睛扫视着雪地和火光照射范围边缘的阴暗地区。“有人听到敌人的动静了吗？”兰德低声问道。没有人听见，只有篝火燃烧的噼啪声，以及狂风吹动树林的哭号。兰德把H一90握持在身体前方，由于距离火堆好几英尺，他感觉到周围寒气逼人。天空弥漫着小雪，风中也带着一股潮湿的气息。他听见露可在他身后如释重负地轻叹一口气，便把她的手枪放回了皮套。当兰德回头重新面对篝火的时候，露可已经和玛琳并肩跪在地面上，同时，露可还轻轻抚摸着这个惊恐万状的姑娘的长发。

　　“没事的，玛琳。相信我，你根本用不着担心。现在我们安全了，真的。”

　　玛琳哭了，她无法控制地摇晃着脑袋。“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露可？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反应？”

　　“你没有什么异常。你只是曾经出现了严重的休克，再过一阵子你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兰瑟放下武器和露可一起劝说玛琳。“也许我可以帮点忙。”他对露可说。然后，他轻声对玛琳说道：“玛琳，我是兰瑟。听着，我知道你有过怎样的经历。它不但非常痛苦，而且非常吓人，不过你必须坚强起来。不管将来是痛楚还是恐惧，你都必须活下去。”

　　“我知道。”玛琳软绵绵地回答，脑袋耷拉在自己的胳膊上。

　　“我们会好起来的，你要有信心。我们很快都会好起来的。”

　　兰德和斯科特仍然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盯着篝火的另一头。年轻的独行客兰德嘲讽地说：“这些话让我直起鸡皮疙瘩。”

　　“不管是不是过分乐观，他说的都没有错。”斯科特回了他一句。

　　兰德回过头去，他的目光一闪。“要是我有你那份信心就好了。”

　　在离温暖明亮的篝火不远处，有个庞然大物在积雪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这是一种闪着金属光泽的因维德机甲，它模拟的是这个种族早已放弃了的一种生命形式。在人类看来，它活像一只长着巨型三爪钢钳的两脚螃蟹，它的腿部被装甲所包裹，脚底还有几个分叉。

　　它没有通常意义的头部，但这具机甲却设计了一个类似脑袋的部件。

　　机甲的中央有一具扫描仪，当有活体进驻机甲的时候，这具扫描仪就发出幽幽的红光，活像恶魔的嘴。它的头部两侧有两门如同有机体般的火炮，它们随时可以喷吐出猛烈的等离子火焰，形成一种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

　　创建这种机甲的因维德人原是一种没有固定外型的原生质生物。自从进化成适应力更强的形态以后，它们就在为霸占地球而战斗。这种具有创造性变化能力的种族，起先居住在一个远离地球的地方，而它们当前的生命形态和生性平和的因维德先辈也截然不同。

　　但那都是在佐尔来到奥普特拉星球后，因维德人的母后瑞吉斯遭到诱骗，以及史前文化能量从“生命之花”中提取之前的事情了……

　　瑞吉斯千方百计地想把自己进化成佐尔那种类型的生物，但都失败了。终于，她在其中一个孩子一复制特工阿里尔，人类则称呼她为玛琳——一身上获得了成功。在命运的安排下，她失去了和阿里尔的联系。于是，因维德母后又创造了卡格和希拉，超能战士中的王子和公主。他们必须担当起统治世界的职责，让瑞吉斯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进行实验，使她的种族最终得以摆脱物质层面的束缚。

　　希拉的机甲也跟着出现了，圆滑的外壳散发出的热量把脚底附近的流动冰块融成雪水。这具带着紫色和粉红色相间条纹的机甲比其他型号配备了更加厚重的装甲，在宽大的肩膀和强健的上臂之间夹着一个比其他机甲更小的头部区域。才一转眼的工夫，又有四具传统型号的机甲出现了，它们把自由战士小队和在狂风中摇曳的篝火围在了中央。

　　通过机甲内部的生物构造，希拉接到了她的母后发来的命令：要希拉带着分队占领制高点。

　　“所有的侦察机甲和震爆机甲：进入攻击阵位！希拉，现在由你来指挥。你要亲自负责消灭这群讨厌的叛徒。”

　　希拉向座舱内的通讯屏幕点点头，示意明白。在她脑海里潜藏着不久以前的昏暗记忆，当时她和一个男人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气候下进行对抗，与之相伴的则是一系列的失败：一具由她指挥的震爆机甲被炸成碎片，瑞吉斯告诉她，这是无能的表现……然而所有的这些都变得十分模糊，并且同上百种新的思绪和感触交织在一起，在她纯洁的心灵中强烈地凸显出来。

　　“谨遵您的号令，瑞吉斯。”她自信地回答，相信自己能够达成任务。她的扫描仪捕捉到七个聚集在篝火旁的人类。“现在我们已经把他们彻底包围。在强势火力的支持下，我们能够胜利地执行您的……您的命令。”她又机械式地添了一句，“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我们。”

　　瑞吉斯听出她话里的结巴了吗？希拉问自己。她等待瑞吉斯不悦的回应，然而什么都没有。她只得加大扫描仪的放大倍数，瞄准其中一个人类，然而一看见他的脸，希拉的信心就彻底垮塌。

　　是他！这个人具有一种特长，他能够发出奇异、诱人却又令人心碎的美妙声音，正是这种声音使她被拖进了丛林里的水塘；这个人曾经让她大吃一惊，他一丝不挂地站在她面前，用一双强健的手抓住了她，一连串疾风骤雨般的发问使她根本无法回答。在不久以后的那场白热化战斗中，就是因为看到了同样一个人，使她的手不由自主地背叛了意识……

　　“希拉！你还在等什么！”瑞吉斯通过生物通讯构造向她喊话。

　　希拉从她母后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她重新掌控了自己的意识，迫使自己把手放在扳机按钮上。然而她体内的另一部分却在抗拒。她的武器终于开始嘶吼。可是在最后关头，她还是移开了机甲的炮口，使弹雨落向了别处……

　　兰瑟正对飘雷的美景评头论足，这时敌人的第一波攻击已经来了。烈焰射过头顶，差点打中停放在雪地里的Ⅵ钱斗机——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发足以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并没有打中他们。斯科特最早作出反应，他就地一滚跳出了圈子。膝盖蹭满了积雪，倒顺势端起火星师配备的伽蓝德手枪。可他还来不及开枪还击，因维德人的第二发炮弹又落人了人群正中，把他掀了个四脚朝天。他顾不得满脸的残雪，赶忙打滚躲避，只见一连串的爆炸把营地掀了个底朝天，明晃晃的积雪被等离子炮火炸得飞上半空。在山脊线上，在纷飞的雪花遮没因维德机甲之前，斯科特迅速朝它们扫视了一眼。

　　自由战士小队的其他成员已经散到各处隐蔽起来。斯科特看见兰瑟坐在一块拱形的冰碛后头，大声叫他别钻出来，这时，因维德人枪炮齐鸣射向山脊下的一条溪谷，掀起一片冰雪和砂石的风暴。兰德已经接近阿尔法战斗机，两具震爆机甲射来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差点打在他的靴跟上。他跑过积雪的断层，爬上变形战斗机的机鼻，接着就往敞开的座舱里跳。然而，一具震爆机甲却像铁塔一样挡住了兰德的去路，他被重重地摔在战斗机的整流罩上。兰德狂乱地伸手挡住自己的脸，震爆机甲的反手重击无疑将会把他劈成两半，但这个家伙的动作却失去了准头。

　　兰德想，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别被敌人烧死。

　　敌人的炮口出现了几个明亮的球体。随着球体的突然消失，炫日的橙色亮光就像恶魔的飞盘一样朝兰德扑来。兰德咒骂着飞快地打了个滚儿，脑子里却恍恍惚惚地想起他在山下打到的那头鹿……

　　在两百码开外的地方，斯科特正站立着向位于山脊上的敌军指挥舰射击。除非看错，否则，这具机甲肯定就是那具在北部的并阔洋面上和他们作对的机甲。真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因为这意味着瑞吉斯终于把自由战士小队当成了重点追杀的目标。他望了望这片暴风雪，继续射击，但却不知道那具机甲是否还待在远处。风越刮越大，_眯碴和雪粒使这场战斗变得更加混乱。他听见兰瑟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喊：“小心后面，斯科特！”他转过身，看见一具借助变形战斗机作掩护而向他靠近的震爆机甲。斯科特和它对射了十几枪，震耳欲聋的爆炸终于将斯科特狂暴地掀翻。他只觉得背部猛地闪了一下，嘴里便灌进了一大口雪。他渐渐看清了山脊上的情形，那具漆着彩色条状的指挥机甲旁边还有一具体型稍小的震爆机甲。当斯科特从雪地上爬起来的时候，震爆机甲突然向上跃起朝他猛扑，以至于机甲的整个膝关节都陷入了雪中。斯科特向后一滚，寻找藏身的地方，这时，因维德机甲冷酷地抬起一只巨钳准备再次向下扑击。

　　在不远处的露可看到斯科特难逃此劫，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幸运的是。就在震爆机甲的铁钳落下的一刹那，斯科特脚下的积雪突然松动，他掉进了一条不算很深的沟壑。但震爆机甲却站立在沟壑边缘，准备向斯科特开火。露可侧对着震爆机甲，伸出右手握持住H-90型手枪。在这样的暴风雪环境下，要想打中敌人的薄弱环节真是一件难事，尽管如此，她的第二发射击还是险些打穿了机甲的扫描仪。震爆机甲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就像一个失去耐性的人掉过头对付一个恶作剧的孩子，它射出了两枚等离子湮灭光弹作为还击，其中一发正打在她前方二十英尺的地方，爆炸的威力把她掀翻在地。

　　这时。五具震爆机甲围成了圆圈，色彩斑斓的指挥机甲仍然站在山脊上监控着战斗场面。露可引开敌人的火力之后，斯科特跳出陷落的山谷，向所有的人招手示意大家聚拢。“所有的人都到这边来！”他迎着风大声叫喊，“从坡上滑下来，躲到树丛里去！”

　　“可那些机甲怎么办？”兰德指了指盆地反问道。

　　“别管它们了！我们快进树林！”

　　斯科特看见安妮一屁股坐在斜坡上向下滑落，嘴里发出拉长了的惊叫声，其中一半是出于害怕，另一半则是出于刺激。兰瑟和玛琳也先后爬上了斜坡，然后才是伦克和兰德。斯科特向他们挥手示意，他一边叫喊，一边竭尽全力向刚才差点要了他命的因维德机甲开枪。

　　颇为幸运的是，他一枪打掉了这个家伙的腿，机甲在盆地的积雪中轰然倒地爆炸。

　　只有斯科特和露可仍然留在包围圈里和四具毫发无损的震爆机甲对抗，它们恶狠狠地向圈内逼进。

　　“露可，你没事吧？”斯科特喊道。

　　她打了个手势示意自己没有受伤，然后向她的追兵连续开了几枪，同时想办法向他靠拢。因维德人洒下一片等离子湮灭光弹交织成的火力网，他们好几次接近斜坡，却都被炮火逼退。斯科特继续用手枪开火，他看见敌人改变战术分两路从侧翼包抄，对此，他并不感到意外。当两个人来到斜坡边缘时，露可就在斯科特前方几码远的地方。斯科特试着把脚踏入雪地，这才明白自由战士小队的其他成员为什么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迅速消失——这条表面覆盖着薄雪的斜坡，实际上是一条坚实的冰滑道。

　　希拉已经断定此人正是队伍的首领。看见他从斜坡上滑落，希拉急忙起跳，并展开追踪。她在斜坡边缘短暂地停留了片刻，以便向震爆机甲下达命令，然后她开启推进器顺着人类逃亡的路线向丛林地带追去。

　　也许兰瑟能让希拉产生几分犹疑，可她丝毫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希拉就跟在斯科特身边，她意识到对方同样能透过指挥机甲透明的球形座舱外壳看见自己，于是她的火炮开始向他瞄准。像后脑勺上长了一双眼睛似的，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斯科特突然感觉处境危险，便在安全地带翻了一个跟头。躲过了希拉射出的炮火，一路滚下了斜坡。

　　因维德公主在斜坡底部停了下来，这时，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全都藏在冰川上沉积下来的石头后头。伦克朝敌人的座舱射击，想借此扰乱希拉对小队首领的追踪。

　　希拉任由伦克开了几枪后，才改变目标准备先对付伦克。她只觉得血脉贲张，突然一个人类队员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把大个子推倒避开她的弹道轨迹。希拉火冒三丈，她再次掉转炮火找到了这个人，却发现又是那个紫色头发的男人。

　　她的手指静静地僵在了武器的扳机上。

　　在其他地方，反抗者仍在和震爆机甲交火。

　　玛琳蜷缩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致命的炮火在她头顶上纵横交错，她的手紧紧按住脑袋，像是害怕它从内向外爆裂开来一样。

　　“要么反抗，要么死亡！”玛琳的尖叫声在暴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定有别的出路……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

　　不久以后，这场战斗出现了转机。斯科特听见上方传来一阵强烈的震颤，他连忙抬起头，只见巨大的冰块从周围的岩壁上坠落下来，盆地发生了雪崩，塌陷的冰雪驱散了因维德机甲，同时，旋风式摩托车和变形战斗机也被埋在了数以吨计的晶莹的冰雪之下。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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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特断定黄农舞者的“警告”(①注：原文如此)和兰瑟醉心于玛琳有关；虽然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其中的缘由却不像他想的那样——这也引发了其后的一系列争执。如果两个人能坐下来，并好好地把事情说透，他们也许就会发现玛琳并非失去记忆的人，那只是斯科特个人的想法而己；他们同样会发现希拉并不是兰瑟想象中的人类飞行员。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失败，将会一直破坏自由战士小队的团结。

                                      ——《宙斯的怒吼：反射据点之旅》





　　兵分三路是斯科特想出来的主意。一场雪崩埋住了所有的VT战斗机和旋风车，但也迫使因维德人退出盆地区域，为自由战士小队腾出一块喘息的地方。他们重新聚集起来，继续向山腹前进。到达林术线的时候，整个小队分成三组各自行动。他们在雪地上留下了醒目的脚印，希望因维德指挥官也会据此重新部署她的士兵。斯科特希望借助出人意料的行动，创造机会返回那条斜坡，重新取回他们的机甲。

　　当然得想个办法。

　　风暴已经过去了，气温也上升了几度。尽管如此，浑身湿透的自由战士们仍感到一阵阵的发冷。安妮比其他人更加难受——她的跳伞服和露可的旋风车专用紧身衣不同，它几乎完全没有保温功能，此外她也不像兰德那样耐寒。最后，她终于爬到了兰德背上，两只颤抖的手臂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

　　“等我们进入树林就好办了，”兰德安慰她，“虽然不能保证马七生火，但起码可以让你不再被风吹到。”

　　其实在这个时候，兰德根本就不知道该去哪儿寻找临时的柄身之所，以便恢复元气。他们全都垂头丧气的，露可更是绷着个脸。兰德知道斯科特和伦克并不比他们好到哪儿去；就算兰瑟躲得过敌人，但他还得照顾玛琳，这要比他独自行动更加困难。兰德拼命责备自己把救生包落在了阿尔法战斗机里。过去的几个星期，他还向斯科特诉苦说，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变得过于依赖机甲；现在他就身处密林，除了一枝手枪和防身工具，他身上什么都没带。不过，在往这片宽广的树林走了几步后，尤其是看到周围的诱捕陷阱之后，兰德又有了主意。

　　树林里有三个不大的圆顶掩体，里面贮藏着食物、工具和几卷绳索，它曾经属于一些不愿意做因维德人顺民的人，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他们临时的落脚点。最为重要的是，沿着他们的足迹，有不少被伐倒的大树可以用来阻止入侵者。

　　兰德把安妮留在其中一个掩体，让露可照顾她；而他自己，则一个人趁着月光去勘察周围的情况。这一系列的陷阱显然是为了对付大家伙设计的，每一棵树木和每一条绳索的搭配都经过了慎密的构思。兰德意识到，如果要让这些陷阱发挥作用，就得赶快进行准备工作。露可和安妮躲在后头取暖的时候，他正忙着替换磨损的绳索，重新检查机关的平衡性，削尖木桩。他还得伐倒几棵中等大小的树木，为了减少树木倒地所发出的声响，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尽管如此，因维德人还是没有跟来。

　　兰德半跪在雪地上，用小刀加工控制中央陷阱的绳索机关，这是他要处理的最后一项工作了。

　　“你还没干完？”他听见露可在身后问道。

　　他停下手里的活计，回过头用嘲弄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她正双手抱胸，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脸上挂着几分笑容。“你和薄荷在里面还好吧？”他的话语中透出刻意流露的关心。

　　露可装模作样地打了个手势。“噢，在那些奴仆到位之前我们还挺得住。看来你倒挺喜欢这种翻花游戏？”

　　兰德缠好最后一道线圈，站起来洋洋自得地指着这套精巧的机关，说：“有时候我甚至为自己感到惊讶。”

　　露可走过来，困惑地扯了扯那根绳子。“你敢保证这个东西比老鼠夹更有效？”

　　“你俩就老老实实地躲在掩体里头，外面的怪物交给我，好吗？”

　　她皱起眉头。“我对你的自信实在不怎么感兴趣。”

　　“那就装一下也成。”他讥讽道。

　　这时，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这片开阔地，用手指着身后那条斜坡的底部：

　　“它们来了！”

　　兰德叫露可想办法对雪地上的脚印进行～些处理，于是她和安妮拿起松枝忙活起来，他又把陷阱周围的积雪布置得更加蓬松自然些。他命令队友们尽快结束这项工作，迅速离开这里。虽然他也安排了应变计划，但不到万不得已，他并不想实施那套方案。十五分钟以后，他爬上一棵大树，安妮和露可也回到了掩体。

　　兰德向四周瞄了瞄，最后，在更高的树枝上找到了一处理想的位置。他用手半遮住嘴，闷声喊道：“救命！救命啊！我受伤了！”

　　他发出假信号的目的是要把敌人引过来，让敌人沿着脚印的方向追到雪崩痕迹的末端。听到他的叫喊，露可和安妮赶忙躲进了掩体，从一条狭小的墙面开槽向外窥视。露可和安妮很快就听见沉重的脚步声，一具震爆机甲隆隆地走进开阔地，血红色的扫描仪不停地在树丛中搜索。

　　兰德抽出他的H—90，提醒自己保持冷静。他看见震爆机甲沿着他们故意布下的脚印走了过来。

　　“再往前一点儿……”兰德内心期盼着，紧咬着牙关轻声对自己说。

　　因维德机甲又往前走了两步，太妙了，它的两只叉开的脚掌正踏在陷阱的环形触发机关上。绳索突然抽紧，绳套也随之扣死，隐藏在周围树枝上的滑轮也开始滚动。附近被绷弯了的树木和棍棒被解除了束缚顺势反弹。震爆机甲的脚底被绳索套紧、绊倒，转眼之间就上下颠倒地吊上了半空。

　　兰德高兴地笑了，他爬上树枝，看着这个倒霉的家伙被拉上半空。可好景不长，他的笑容很快就烟消云散：陷阱的设计虽然精巧，但缺少一个牢固的根基。无论是陷阱本身，还是承受巨大拉力的树木都存在不少问题。在震爆机甲的沉重负载下，它们一个接一个地碎裂：绳索先是抽紧，最后就被崩断；滑轮从槽口内纷纷脱落。就在机甲的脑袋像铅锤一样向雪地坠落的时候，兰德赶忙端起武器向它连开四枪。虽然有一发射束打中了敌人，但也让因维德人发现了兰德的存在。他还来不及反应，震爆机甲就射出一发炮弹，正打在他下方数英尺的树干上。大树被炸裂开来，兰德和树冠部分顿时被爆炸掀得老远。

　　兰德和震爆机甲几乎同时着地，猛烈的撞击把双方都震得不省人事。不过因维德人率先苏醒，它缓缓直立起来，露可和安妮看见机甲的扫描仪重新点亮，而兰德的脸却仍然埋在雪里，一只胳膊还勾着迎面撞到身上的一截树干。安妮紧张地尖叫起来。

　　看见因维德人朝着昏迷不醒的队友迫近，露可吓坏了。她像炮弹一样飞速跳出掩体，大声呼喊兰德赶快醒来。在露可扬起手枪的同时，震爆机甲也抬起了它的巨钳。为了让外星人掉转方向，她不得不朝它的后背开了五枪，它转过身，非常聪明地伸出巨钳当作挡箭牌。露可继续勇敢地向它射击，直到她看见机甲的炮口出现炙热的白色球体，这才急忙转身逃离。因维德人向她射出一发炮弹，她连忙向前仆倒。露可打了个滚，挣扎着吸了两口气。震爆机甲不知道她的伤势有多严重，仍然继续向她靠近。突然，她听见不远处传来安妮的怒骂声，她惊讶地看见这个小朋友竟然向铁塔一般的机甲投掷雪球。

　　露可站起来继续向它开火，希望在安妮激怒因维德人之前把它的注意力重新吸引过来。这时。兰德也已经醒过来，便一同向震爆机甲开火。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震爆机甲的膝盖终于被击伤了。

　　“快跑，快跑！”兰德喊道，示意露可和安妮先走。

　　她们都知道他的打算，于是便向兰德设下的第二处陷阱跑去。

　　与此同时，露可又回过头，看兰德是否跟上来了。

　　“我就在你们后面！”露可听见兰德喊道。

　　震爆机甲同样也跟在后头，在月光的照射下，这个远远高过兰德三人和周围树木的庞然大物活像噩梦中的怪兽。

　　但它同时又像兰德设想的那样，鲁莽地沿着这条道路跟了过来，根本没有料到这个地方还有“惊喜”在等着它。没过多久，震爆机甲就陷入了一个上面排列着脚印、没及腰部的雪坑。

　　“切断绳子！”兰德对两个姑娘喊道。

　　露可跑到他指定的地方，抽出刀子一边数数，一边猛砍绳索。许讦多多削尖了的木桩，立刻从四周的树顶向受困的震爆机甲射来。

　　震爆机甲开启推进器，向陷坑的坑壁喷吐火焰，它躲过了头两根木桩，用巨钳挡住了第三根。然而第四根木桩却穿透了机甲的扫描仪，牢牢地钉死在那里。震爆机甲刚刚跳出陷坑，就重新跌了回去，扎在血红色眼睛上的尖木桩就像一根刺人吸血鬼心脏的钢钎。

　　“天哪……我们成功了。”安妮简直不敢相信。

　　露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这次真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还不赖。”兰德笑着跨过这具淌着液汁的机甲，“也许原始了一点，不过，我有绝对的信心。”

　　露可嘲讽道：“你当然有信心，兰德。不过拿自己性命冒险是否也属于计划的一部分？”

　　“我的计划从来都需要冒险，”他对她说，“这是为了给你留下点儿印象。”

　　“你就一点都不害怕吗？”安妮插口问道。

　　露可朝兰德扫了一眼，然后低头看看安妮，告诉她：“只有在没人看见他的时候，他才会害怕。”

　　在靠近斜坡的地方，斯科特和伦克想出了一个颇为原始的御敌方案。他们沿着林木线外围返回盆地的西面侧壁。果不出他所料，因维德指挥机甲把它的部下——是“她”的部下，斯科特告诉自己——分成几路展开追击，四具震爆机甲当中有两具跟着他们的脚印紧紧追赶，把他们逼上了隘口。

　　在雪崩的冲击下，盆地的许多支缝也引发了第二次滑坡。在一处狭窄的山谷上方，由于滑坡，露出了一堆摇摇欲坠的冰碛石。斯科特打算把震爆机甲引到山谷，然后再把这堆石头的根基弄松……

　　虽然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但是伦可也想不出别的办法。VT战斗机和旋风车都被冰雪覆盖，除非把敌人彻底消灭，否则他们根本不能启用这些机甲。因此他志愿爬上盆地顶部，在斯科特前去引诱敌人机甲的时候，寻找能够松脱滚落的巨石。

　　伦克找到了一块较为中意的巨石，只要把它推下去落到一堆冰碛上，事情就算成了。他正用肩膀使劲地推那块大石头，这时斯科特跑进了山谷，震爆机甲仍然紧迫不舍。中尉跑到了山谷的尽头，他转过身向身后的追兵开了几枪，其用意与其说是想打伤敌人，倒不如说是想激怒它们。不仅如此，斯科特的猛烈射击也把震爆机甲阻塞在关口，为伦克多争取了几秒钟宝贵的时间，好让他把石头推下去。

　　“快点！”伦克听见了H一90的枪声。“它们来了！”

　　伦克用肩膀顶住石块，靴子尽量在雪地中找到受力点。在下方的山谷里，一具震爆机甲正向斯科特开火。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激射起冰雪的喷泉把他埋在下面。不过，伦克看见斯科特很快又抖掉身上的积雪爬了起来。也许是看到朋友身处险境激发了他的潜能，这块大石头突然开始翻滚下落，朝那一堆乱石滑去。

　　听见石头相互撞击的声音，斯科特决定来个顺水推舟，把手枪架在岩壁上射击。火星师制式的伽蓝德手枪的威力为石头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山上的乱石崩塌下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它们撞击在山谷里，连地面都被撼动了。斯科特跳上对面的斜坡，盘算着只要消灭掉山谷里的因维德人，他和伦克就有机会取回VT战斗机。他本来不希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遇上震爆机甲，然而这件事恰好发生了。

　　两具机甲都想跳跃逃逸，可是滚落的石块砸碎了它们的传感器。这两个家伙在失控状态下冲上斜坡，结果双双翻倒下来，被石块埋葬了。

　　雪停的时候，伦克出现在山谷的尽头，他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神色。

　　“还不赖吧，嗯，头儿？！”他向下面喊道。

　　斯科特查看了一下他们给敌人造成的损坏，不得不惊讶地表示赞许。“是啊，非常好，伙计。”他冲伦克喊道，“和我们预计的完全一样。”

　　兰瑟和玛琳进了一小片树林。虽然他们和兰德等人之间的距离不算很远，但他们却跑到了一条深邃的溪谷边缘。脚下是一条雪水汇聚的河流，河流的两侧是数百英尺高的崖壁。他们并不知道，跟在他们后头的正是四具震爆机甲中的最后一具。

　　看起来玛琳并不明白他们在躲避什么。她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任由兰瑟拉着手狂奔，有时候他又把她拉到身后，用身体挡住震爆机甲的等离子湮灭光弹爆炸后四散的碎片。可是现在，就连他也只能绝望地瞅着十英尺宽的断崖对面的峰顶。

　　“我们快跑，也许还来得及回去。”兰瑟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有说服力。

　　可就在兰瑟揽住玛琳的腰身准备夺路而逃的时候，他看见一具震爆机甲从树林里钻出来，迅速向他们逼近。玛琳知道他们只有跳过断崖这一条路可走。她冲着兰瑟点点头，忧郁地皱起了眉头。

　　他们向后退了几码，手拉着手疯狂地向崖口冲去。他们越过了那道崖缝。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是偏偏就差了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他们伸出手抓住断崖的边缘——所谓的断崖边缘，说白了也不过是些积雪罢了。结果他们重新掉落下去。谁知他们并没有掉下深渊，而是落在了崖顶下方十英尺左右一块狭小的凸起的岩壁上。

　　兰瑟认为情势已经糟糕得无以复加。他们当然会这样想，因为那具因维德指挥机甲正映人他们的眼帘。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机甲的控制座舱竟然自动打开，一个人类飞行员从里面跳了出来。这正是他在小岛上见过的那个被因维德人洗脑的人类俘虏(①兰瑟误以为希拉是被因堆德人俘虏、洗脑并加以利用的人类。)：一个中等个头的苗条姑娘，她长着一头不羁的黄绿色头发，红彤彤的眼睛就像震爆机甲的扫描仪。她穿着黑色、紫色和粉红色条纹的紧身服，那身制服的配色和指挥机甲完全一致。

　　“我认识你。”兰瑟冲她喊道，这时她也正凝视着他们，“你为什么替因维德人作战？”

　　可那个姑娘只报以几声讥诮的短促冷笑。

　　兰瑟指着她喝问道：“你这个叛徒！回答我：你为什么替它们作战？”

　　希拉仍然凝视着他们，愤怒和困惑的情绪同时在内心滋生。我必须杀死这个被称为“男人”的家伙，她想道。可是出于某种原因，我做不到。

　　追赶兰瑟和玛琳的震爆机甲已经钻出树林，站在对面的崖壁上，但它同样没有开火。

　　兰瑟警惕地看了看那具机甲，然后回头重新面对着那个姑娘，显然是她在掌控整个局势。“你听不懂我的话吗？”他问道。这个愤世嫉俗的变节者仍然没有回答，他只好再换一个话题。“那么就动手吧。不过请你放过这个姑娘，她什么都没做。”

　　玛琳和希拉的目光终于汇聚在一起。在她们相互交接的目光中，兰瑟看见了种族记忆的交流。

　　那张脸……玛琳觉得时间仿佛突然静止，她同时看见了过去和未来……

　　希拉的脸在脑海中消散，可是玛琳却像跟着一双记忆中的眼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宇宙的长廊展现在她面前，星星点点的亮光如同蛛网一样缀在色彩斑斓的星云之上，涡轮状的银河就像天鹅绒上的钻石。她从希拉的眼中看见了奥普特拉的影像，看见了佐尔到来之前的因维德人，看见了采摘收获之前的“生命之花”。希拉的潜意识，为玛琳解开了这些天来恐惧经历的秘密。玛琳看见它们在追寻被人窃取的圣物，整个种族都转变成无情的战士，它们担负起对机甲和史前文化能量的渴求，以便和洛波特统治者展开决战。它们跨越无数光年穿越银河来到这个星球，就是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剥夺这个星球本土生灵的一切，就像它们的一切曾经被人剥夺那样……

　　玛琳的头脑里有一个声音——她虽然认不出是谁，但它却像她自己的声音：

　　“你接触到的是整个种族的宇宙意识，阿里尔。”那个声音告诉她，“虽然你觉得是在做梦。好好看看美丽的家乡吧。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种族，注定将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控制整个宇宙；而你，阿里尔就是这个力量的一部分。回到我们这边，我的孩子；回来吧，阿里尔，重新回到蜂巢里来……”

　　玛琳盯着希拉，希拉的脸重新浮现在她眼前。经历了这趟时空之旅，她终于恍然大悟：我认识她，我们是姐妹……

　　爆炸毫无征兆地在岩壁上响起，火光在希拉的指挥机甲周围此起彼伏。斯科特和其他的队员们都躲在溪谷上方的山脊，向敌方指挥机甲以及其唯一的跟班开火。

　　希拉立刻就被这场重新开场的战斗弄糊涂了，她切断和玛琳的沟通，重新回到驾驶座舱。希拉再次跳起来，并向悬崖对面开火。可是没等她落地，崖壁就向下崩塌，两具机甲同时掉落下来，崩落的石块和机甲一起坠入了深渊。

　　伦克和兰德把兰瑟和玛琳拉到安全的地方。真不敢相信，他们全都活了下来，他们设下的所有的疯狂计划也全都起了作用，甚至在那个令人不安的人类飞行员身上也出现了难以捉摸的矛盾人格。

　　斯科特拒不相信是那个女人故意放过他们的，他甚至拿出她先前毫不怜悯地向他射击的事例作为例证。兰瑟对情况的了解更全面些。

　　他当然不愿意接受斯科特关于这女人手下留情是因为她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扰得心烦意乱的解释，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女人和玛琳之间进行的无法言表的交流。兰德和安妮都曾经体验过和因维德人的意谓进行接触的经历，可他们的精神遭遇与之相比显得过于简单和短暂。

　　而另一方面，玛琳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

　　“我并不属于你们，”玛琳告诉兰瑟，这时，其他人已经向被大雪埋藏的机甲走去。“求求你，兰瑟，我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兰瑟尽力安抚玛琳，告诉她，自己就是她的保护人。这的确使她冷静了一些，但却使兰瑟感到些许不安。

　　下一个感应到敌人意识探测的人会是谁呢？他想。带着玛琳离开悬崖的时侯，他突然一阵颤抖。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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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每到宁静的时刻，我时常发觉自己对那些英勇作战的男女战士倍感惊异。我想起了留在后方的麦克斯和米莉娅，还有离我们远去的约翰·卡彭特，法兰克。坦迪勒，欧文。以及其他人，他们的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若不是为了哨兵组织，我一定会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抛弃黑暗的星域，莫不是为了再看一眼地球的蓝天？我想一定是这样。可是现在，家乡又能够带给我什么呢？这个濒临灭绝的种族带来的显然不会是和平。也许我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要是让丽莎知道，她会怎样地笑我啊！

　　                              ——亨特上将，引述自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事实证明，把变形战斗机和旋风式摩托车从冰雪中取出来的难度比他们预想的要大得多。小队使用火星师的H一90伽蓝德制式手枪释放热量，切开雪崩带来的巨大冰块。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终于把一架阿尔法战斗机从冰块中完全解冻出来。接下来，在T一9炸药和VT战斗机推进器的帮助下，他们只用了上次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不过安妮和玛琳还是受到了轻微的冻伤。尽管斯科特非常乐观，可是自由战士小队还是遭遇了几次不太顺利的事件，他们又走了两天才穿过山岳地带。等待着他们的是沙漠和高地吹来的暖风，这使小队的情绪为之一振，更加坚定了前进的决心。

　　这正是当年北美洲的冒险先驱们向西部拓展的同一片疆域，但是现在，这片土地已经面目全非了。在二十年以前，这块地域遭到严重的破坏，逐渐形成现在的景观。多尔扎的四百万艘飞船组成的舰队没能看见城市在这里重新拔地而起，凯龙同样也没有见到此地在新麦克罗斯城之后重新恢复了生机。广袤无垠的疆土上布满了成千上万个弹坑，那是昔日暴雨一般的炮火遗留下来的，地面上仍然残留着当年坠毁在地面的天顶星战舰，锈迹斑斑的船体如同扎在这片被蹂躏的土地上的长矛。在自由战士小队的北面有一条路通往残存的城市遗迹，它曾经在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扮演了一个相当关键的角色。

　　在一些巨大的弹坑中散布着人类的聚居点，但大多数都已经废弃了，曾经让这片废弃地焕发生机的洛波特技术人员已经显得不合时宵，它们昔日的居民都已回归了更适合这片疆土的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

　　斯科特仔细地听取兰瑟和伦克汇报的情况，他当然听说过，也在报刊上阅读过麦克罗斯城和纪念碑城的事迹，自由战士小队越向这几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靠近几分，他心中对圣地和古老能量场的敬畏感就增加几分。他不由自主地想到，父辈们生长和离弃的土地就在前头，现在他已经顺着这条长路回到了原点。小队已经十分接近反射据点了——高耸的因维德高塔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不知道还要经历多少磨难和交锋才能站到瑞吉斯的中央蜂巢入口，不知道会有多少因维德人挡住他的去路，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还要经历多少杀戮和死亡。

　　在复合蜂巢周围，遍布着许许多多的通讯塔。根据以往的经验，斯科特知道自由战士小队继续向反射据点前进将更多依靠智取，而不是武力摧毁。他们在一条蜿蜒的河流附近搭设临时营地，棉白杨和松树的树阴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安全的绿色隐蔽带。附近有一处荒芜的城市，它显然是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经过多种方案的讨论，他们最后决定由斯科特和兰德先去侦察一下。安妮坚持要跟他们一起去，她希望能在途中遇上一两个牛仔。

　　三个自由战士骑着旋风车出发了，安妮习惯性地坐在兰德的后座上。只有斯科特穿着战斗护甲。兰德试着引导斯科特聊天，但他很快就发现斯科特一心只想着怎样才能从这里走到反射据点。

　　一小段车程把他们带到了变形战斗机上看到的那座城市。这座城市是高科技模块化建筑和几个世纪以前的木质结构的结合体，建筑物奢华的正面，暗色的木质通道。拴马和牲畜的木桩，构成了这种老式的设计风格。黄土街道上空荡荡的，但这种情形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斯科特断定镇子里的人知道他们的到来，所以全都躲了起来，在等待合适的现身时机。他们驱动旋风车开进镇子的主干道，他几乎感觉到楼层上的许多武器瞄准了他们。

　　他唯一没想到的就是在此束手就擒。

　　伏击者们终于现出了身形，他们一共有二十多人，全都是当地的居民。这些人穿着二十世纪的服饰，手里握着老掉牙的步枪、霰弹枪和左轮手枪。他们围成一个大圈，把自由战士们困在中央，并命令斯科特和兰德从摩托车上下来。在看见那帮人拿出绳子准备绑人之前，斯科特一直非常合作——他甚至脱下了战斗护甲。不过现在要想反抗已经太迟了，他和兰德都被缴了枪，绳捆索绑地被这帮大呼小叫的乌合之众推进了治安官的办公室。

　　治安官是个矮小结实的人，他长着一头拳曲的黑发，嘴上还留着八字胡。他身披羊皮外套，头戴一顶破旧的浅顶软呢帽。没有任何人向他们出示警徽，当这名治安官抽出一枝六发装的左轮手枪对准斯科特的时候，斯科特终于收住了四处张望的目光。

　　“穿你们这样一身行头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是来找麻烦的。”治安官指了指堆在街道上的旋风车护甲，告诉他们，“我宣布你们被捕了，陌生人。”

　　“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兰德大声抗议，拼命想挣开捆在身上的绳子。他心里默默地咒骂着，骂自己竟然会听信斯科特的愚蠢逻辑，相信这些人不会辱没他们的制服和声誉。

　　“可是，看这架势你们很有可能会干点什么。”治安官回答的同时，把左轮手枪的枪口靠近了斯科特的脑袋。

　　“这是不合法的！”斯科特跟他争辩，试着说服他。

　　“对呀，你们不能毫无理由地逮捕我们。”安妮也喊道。

　　治安官眯起他的黑眼睛。“是吗？那么，那么我就给你们安一个罪名，年轻人。你们这些逃兵总是想称霸一方。不过，我们不会让你们在这个镇子里为所欲为的。”

　　“谁想这么干了？”安妮问他。

　　“可我们不是逃兵，”斯科特争辩道，“我是火星——”

　　“火星？！”治安官哈哈大笑，然后把脸转向周围的人群，“听见了吗，伙计们？他是从火星上来的！”人群开始起哄。“你们最好还是把它留到法官面前再说吧，小毛贼。”

　　“那好，”斯科特咬紧了牙齿，“带我去见他吧。”

　　治安官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把帽子重新戴到自己头上。“现在你已经看到他了。”

　　人群又一次沸腾起来，哄笑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有个家伙拿着绳套在兰德面前晃悠，另一个家伙盯着兰德的靴子，眼睛里闪着邪恶的亮光。周围洋溢着一种喜庆的氛围，谁都没有注意到两个陌生的人影正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好戏。这两个人，身高足足相差两英尺，却穿着同样的服饰。他们身披长斗篷，戴着头盔，脸上还有一剐酒瓶盖模样的护目镜。

　　“看起来这些陌生人要关上一阵子了。”高个子的那个人说道。

　　“所以我猜他们再也用不着那些旋风车了，你说呢，罗伊？”

　　“我认为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确保它们不受到伤害。”

　　“你指的是旋风车吗？”

　　“这个时候我还能有别的什么意思？”

　　“好吧，这也是为他们好。”

　　罗伊做了个鬼脸。“我问你，你几时听说过我关心别人的死活？”

　　“没有……不过……”

　　“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在乎这几个陌生人？”

　　“这个，当然不。可是……”

　　“我想，对你而言还是执行原计划更保险一些。”

　　“你待在这儿，罗伊？”

　　“和以前一样。”

　　“我去偷车？”

　　罗伊发出不耐烦的声音。“是的，矮子，你去偷车。”

　　在镇子外围的营地，兰瑟、伦克、露可还有玛琳，他们把战斗机送进兰瑟发现的一个天然掩体一它是个周围长满灌木的地表岩层，并且用一捆捆的山艾树枝和风滚草对VT战斗机进行伪装。这个活看似毫无意义，但起码让每个人都动了起来。

　　兰瑟对斯科特到小镇探路的主意十分赞同，可斯科特一走，剩下的人就会出问题。虽然有兰德和安妮同行，但兰瑟还是为他感到担心。不过最让他担忧的，还是玛琳。这两天她很少说话，在兰瑟看来。她和因维德指挥机甲的人类飞行员的对视招致了破坏性的后果。

　　他问自己，玛琳的过去会不会和那个女人一样？也许玛琳是在自己的指挥机甲被毁时逃出来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和那个金发飞行员一样，玛琳似乎根本就没有过去的回忆。

　　我不属于你们，兰瑟耳边又回响起她的声音。我只会给你们带采麻烦。

　　玛琳察觉到兰瑟的关切之情，便朝他微微一笑，继续在沙地里拔草。突然，她双膝跪倒，苍白的双手紧紧按住太阳穴痛苦地呻吟。

　　兰瑟连忙从阿尔法战斗机的整流罩上跳下，而露可已经来到她身边，抚摸着她的长发，在她耳边说一些宽慰的话，这时兰瑟也聚了过来。

　　“她一定是又感应到因维德人了。”露可告诉兰瑟和伦克，“我早就告诉过斯科特，在那通信塔附近扎营会出这样的事。”

　　伦克摇摇头。“我们和那个东西的距离不算很近。也许附近有一个史前文化能量农场。”

　　兰瑟跪下来握住玛琳的手。“玛琳，能把你的感觉告诉我吗？告诉我，让你感到痛苦的是因维德巡逻队，还是它们的蜂巢？”

　　玛琳的掌根按住前额，发出痛苦的声音。

　　“你问得太多了，兰瑟。”伦克说道。

　　“嘿，”兰瑟转过身，“我知道我在于什么。也许现在斯科特和兰德正处在危险之中，玛琳有可能带我们找到它的源头。”

　　露可看着他，那眼神就好像认定他给玛琳判处了火刑。“离它们越近，这种痛苦就越难以忍受。我就是不说你也该知道。”

　　“是的，我知道。不过继续待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有危险——不仅仅是玛琳。”他用指尖触了触玛琳的脸颊，她睁开了眼睛。“你来决定吧。你有办法带我们找到折磨你的源头吗？”

　　“我可以……试试。”她虚弱地回答。

　　兰瑟闭上嘴点了点头。“那我们就一起去。”说着，他立刻开始准备。

　　露可和伦克坚决反对，但兰瑟信誓旦旦地保证再也没有第二个选择。玛琳是自由战士小队的一分子，她和其他队员们一样，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只有激发她的潜能才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她的先期预警能力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于是一个小时以后，兰瑟和玛琳就并排坐在伦克极不情愿才交出的卡车上，驰骋于这片废弃地带。

　　“你现在好些了吗？”他们开了一阵，兰瑟问道。

　　她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还觉得疼吗？”

　　“现在不疼了。就好像关掉了身体里的某个开关一样。”

　　“如果你能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一定会有所帮助的。”

　　“我感觉你们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找到我的，兰瑟。在此以前是一片空白——我没有过去。”

　　他回头看了她一眼。“可你毕竟生活过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必须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

　　玛琳耸耸肩。“那你能回忆起出生那天的事吗？”

　　“记不得了……”他刚起了个话头，突然两个骑马的人挡在了汽车前面。兰瑟刹住车，本能地伸出手护住玛琳。那两匹马扬起前腿，上面的骑手端平了手里的步枪。

　　“要是轻举妄动的话，我就打得你们内脏开花！”其中一个警告他们，“这些人对我们有威胁吗？”他问自己的搭档。

第二名骑手对自己复述了那句警告语，然后摇了摇头。“我不喜；欢它。太……晦涩了。”他把步枪对准了兰瑟。“紫色头发的，告诉我们，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兰瑟挤出一个笑脸。那个人用一块大手帕蒙住了脸，还戴着一副暗色的护目镜。他的声音就像用砂纸打磨水泥一样尖利刺耳。“只是随便开车转转，我们迷路了。”他故意装出怯懦的口气。

　　“是吗？”第一个人说道，“除了开车，我怎么觉得你脑子里还装着别的事情。”他会意地笑了笑，斜眼瞄了瞄玛琳。

　　兰瑟笑着伸出胳膊搂住玛琳，把她拉到自己身边。“这个嘛，嗨，”他模仿那个骑手的语气，“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正在度蜜月呢。”

　　“哦，怪不得你俩都心不在焉。”那个骑手垂下了他的武器，“要是换了我也会这样。”

　　“别罗嗦了，我们干正事去，耶西，”他的同伙说，“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伙不法之徒经常在附近活动，算你们运气好没碰上他们，要不然你们的车子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抢个精光。”他收起了武器。

　　“更糟糕的是，你们正开向因维德人的地盘。”

　　“多谢你们了，”兰瑟继续演戏，“我和我的小新娘非常感谢你们如此亲切友好的忠告。”

　　嗓音刺耳的那个人像是在面罩底下笑了笑，“看来我们说的是同样的话，陌生人。告诉你，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带你去—个地方，在那里可以买到威力惊人的武器，有了它们你们就能保护自己。”他一抽缰绳，掉转了马头。“跟我们来吧。”

　　两个骑手飞驰而去，兰瑟开着卡车跟在后面。他们沿着一条昔日宽阔的高速公路拐到了东面。

　　“你为什么相信他们？”玛琳问道。

　　“我并没有相信他们。我只是对那些武器感到好奇，也许附近有抵抗组织在活动。”

　　那两个强盗领着他们来到一座布满巨型弹坑的废弃城市。前些天，斯科特和兰德曾经飞到过这里。过去的摩天大厦，现在都成了空壳，它们就像掀倒的夹心蛋糕，不是焚毁就是垮塌。不过，在一条发出雷鸣般水声的人工瀑布附近，有一条大型隧道通往某个地方。而那两个骑手就在这儿消失不见了。“墙壁上的大洞”，他们这样称呼那条隧道。隧道内部的情形更是令他们大吃一惊：里面竟然有一艘长满铁锈的洛波特战舰。它的机腹直接坐在地面上，几乎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兰瑟大吃一惊。这艘飞船和第二次洛波特战争期间建造的所有型号全然不同，它反而和第一次洛波特战争期间——天顶星人使用的器官造型风格的战舰有几分共通之处，但又不完全一样。圆滑的鲨鱼状船首和配备了三个巨型引擎的船尾，这些特征他曾经听人说起过。这是在泰洛星制造的飞船，曾经有一位名叫约翰·卡彭特的少校受命驾驶这种飞船回到地球。兰瑟把这些全都告诉了那两个骑手。他们下了马，脱下头盔和斗篷，拦车的强人立刻变成了两个白发老头儿，他们留着浓密的胡须，面孔都十分苍老。

　　“是啊，和她的船员一样，这艘飞船不但老旧而且锈得厉害。”那个叫耶西的老人一边说，一边拿起一条头巾，并发出一阵狂笑。

　　“那么你们也是亨特上将的部下。”兰瑟说。

　　“在这儿我们从不谈那档子事，孩子。”法兰克答道，他一看就是个老骑手了。他的头发比耶西短一些，八字胡也下垂得不怎么厉害。

　　这时，那帮人当中的第三个从飞船敞开的舱口走了出来。他一手拎着饭盒，一手拿着勺子。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头梳剪得整整齐齐的黑发使他看起来比另外几个同伴年轻得多。不但如此，他身上还穿着和斯科特颇为相似的天蓝色的制服。然而，兰瑟在这个士兵的眼睛里看不见一丝生机。他试着和那士兵搭讪，但那士兵却毫无反应地走过了卡车的驾驶座。

　　“别去理他，”耶西告诉兰瑟，“自从来到这里以后，快嘴戈比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法兰克向他们指了指通向战斗巡洋舰内部的斜道。“到这儿来，陌生人，让你看看这里都有什么。”

　　兰瑟和玛琳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兰瑟看见飞船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高能激光阵列武器。

　　耶西展开双臂比划了一下。“欢迎来到西部地区最棒的交易站！”

　　小镇的治安官拼命地想让自己跟上火冒三丈的斯科特的语速。

　　治安官和他的手下把这三名逃兵关进了牢房，但斯科特这个头目的激昂演说却远远没有结束。

　　“如果你愿意昕我说完，治安官，”斯科特的手紧紧握着牢房的铁栏杆，说道，“我是火星师的一名军官。我们奉亨特上将的命令来刮这里，就是为了把你们从因维德人的手中解救出来。据我所知，我是打击部队的唯一生还者。不过，我得到的命令是，找到并且摧毁因维德女王瑞吉斯设在反射据点的中央蜂巢。没有——”

　　“够了！”治安官握紧拳头喊道。这个人已经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可来来去去就这么点内容——不外乎打击部队啦、从星系的另一侧派来的舰队已经上路啦……每个自认为收到全能天主启示的人都会说E这样一通废话，但治安官可不想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咀把它全都听完。“如果你指望我会相信你这番鬼话连篇的故事，那你就错了。对了，上一拨疯子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听到的故事比你讲的更精彩。”

　　斯科特正要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辩解，却突然听见治安官的办公室外头传来短促的脚步声。片刻之后。治安官的一名手下从门外跑了进来。

　　“偷车贼，治安官！他们把摩托车开走了！”

　　斯科特用力摇了摇栏杆咒骂了一句。

　　兰德喊道：“别让他们跑了，治安官！”

　　治安官立刻跑到门前，只见他的两个手下拼命向一辆在主干道疾驰的卡车开枪。他从卡车敞开的后蓬上认出了其中一个家伙，他穿戴着斗篷和头盔，他的叫喊甚至盖过了枪声。“万分感谢，治安官！要不是你们铐住这几个陌生人，恐怕我们永远都没办法得手！”

　　治安官朝牢房里看了看，然后，他打开办公室的大门，再一次向卡车望去。

　　“你要为此事负责，治安官！”斯科特愤怒地大声喊道。

　　“你危及到我们的整个任务。”兰德说。

　　“你这个大笨蛋！”安妮也凑上了热闹。

　　治安官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偷车贼显然很了解自己，而他也不怎么喜欢和那些人打交道；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对这些陌生人的物品遗失负有责任。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这几个陌生人自己去追回属于他们的东西。他回过头对一名手下说：“给他们牵两匹快马来。”

　　“这些东西，早在和洛波特统治者作战的时期就有了。”兰瑟掂了掂货箱里的一枝样品。除了枪口更粗些、扳机的式样更复杂些外t它和小队使用的激光步枪并没有多大区别。

　　“这都是军队的制式武器。”耶西得意地说。

　　兰瑟把枪端了起来。“你们一定不喜欢被人问起这些枪的来历吧，嗯？”

　　“你问这些干吗？”耶西感到不解。

　　“好主顾从来不问太多的问题。”法兰克就着瓶子喝下一口威士忌，向兰瑟发出警告。

　　耶西笑了。“法兰克说得对，紫色头发的朋友。不过就是告诉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

　　耶西穿过舱室来到兰瑟跟前。在这么近的距离，他眼中的空洞和疯狂，在兰瑟跟前，暴露得一览无遗。

　　“我们过去都是士兵。这些武器都是军队发给我们的。”

　　“这么说，你们都是这艘飞船的老船员了。”兰瑟笑了笑。“那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些武器和因维德人作战，却在这里干这种勾当？”

　　耶西板起面孔，把目光移开了一会儿。“我们一直在打仗。我们先是跟着格罗弗上将在SDF-1号服役，后来我们志愿参加了远征军，穿越了整个银河系。孩子，我们到的那个地方一片荒芜，它的名字叫做泰洛星。后来我们犯了点儿错误，转到卡彭特少校手下当差。当然，我们最后还是回来了。不过，那个时候，伦纳德将军和他的士兵们正忙着对付洛波特统治者。于是我们就算是退休了，也许你明白我的意思。现在，我们把这些军用物资卖给抵抗组织，我想这也算是尽一份微薄之力吧。”

　　玛琳看见兰瑟的脸涨得通红，赶忙拉拉他的胳膊，用脑袋轻触他的肩膀，示意他冷静下来。但是，兰瑟的怒气却不是那么容易缓和的。

　　“也给你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是不是？”

　　耶西笑了。“我想是吧。”

　　“一帮懦夫！除此之外，你们什么都不是。”兰瑟刚要骂下去，舱室外面突然响起一个新的声音。一辆卡车在外面的空地停了下来。

　　兰瑟听见有人在嚷嚷：“看我们弄到了什么！”接着又是一声粗野的嚎叫——“呀嗬！”

　　耶西和法兰克都聚在舱门口。“他们从哪儿偷到这些东西的？”

　　耶西在那两个人走进舱室前自语道。

　　兰瑟听见旋风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你为什么不把噪音弄得再大一些？”法兰克吼道，“我看二十英里外的人都能听得到！”

　　“啊，治安官甚至没有派人追我们。”刚来的家伙喊道，他的笑声和耶西一样粗野。

　　“小声点，矮子，”法兰克命令他，“我们有客人。”

　　兰瑟和玛琳走出舱室外的斜坡的时候，耶西回过头来询问他们，是否有意购买两辆旋风式摩托车。兰瑟看了看这两个身穿斗篷，头戴头盔，跨着刚从卡车后厢开出来的摩托车的人。兰瑟端详了那两辆孽托车好一会儿才认出来，同时，他连忙制止住玛琳不要道破天机。

　　“年轻人，这是罗伊和矮子，”法兰克指着那两个人说。罗伊是高个子秃顶，矮子长着一张干瘪的脸和一双斜眼。法兰克的介绍使矮子火冒三丈。

　　“我告诉过你别叫我矮子，法兰克！”

　　“好啦，我们总得有个名字来称呼你。”法兰克对他说。

　　耶西靠在旋风车的把手上用自己的下巴比了比矮子。“要是你能想得起来，我们当然会喊你的真名，矮子！”

　　矮子站在摩托车的踏脚板上。“这一点都不好笑！”

　　眼看矮子就要和耶西打起来，这时，提着饭盒的快嘴戈比不知又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用勺子舀出点热汤浇在矮子的手上。

　　矮子被烫得尖叫一声，紧紧握住自己的手，剩下的那帮人全都哈哈大笑。

　　“戈比不怎么喜欢矮子，”耶西告诉兰瑟和玛琳，“对不对，戈比？”

　　戈比静静地站着，几乎和紧张性精神病患者一样忘却了周围的存在。

　　“其实，戈比对谁都不喜欢，”法兰克插了一句，“这个人缺乏幽默感。”

　　兰瑟看了看这个身穿制服的男人，不禁感到几分同情。戈比已经装好了食物向舱室走去，他把饭盒递给了玛琳。

　　“小心啊，伙计们！”矮子对他们说，“没准他会泼你们一身！”

　　可是戈比没有。他一直端着饭盒，直到玛琳把它从自己手里拿走。

　　法兰克揉揉自己的下巴。“咦，我都被弄糊涂了。他竟然会给你们吃的。”

　　玛琳向戈比道了声谢。

　　“今天的事可真奇怪，不是吗？”罗伊说。

　　矮子正在处理那只被烫伤的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做好事。”

　　“第15ATAC小队（①即阿尔法战术裳甲部队第15小队，《太空堡垒》(第二部)的主人公黛娜·斯特林所在的部队。）俘获乔纳森·伍尔夫的飞船的时候，他试图重新回归亨特将军的部队，”法兰克解释说，“但是功亏一篑，在到达前他的变形战斗机被击落了。”

　　耶西哼了一声。“这个笨蛋还想重新回到战争中去。他是个狂热的死硬分子。”

　　四个老兵都快笑瘫了。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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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朗博士眼中，他只是个阅历不深的小子。虽然朗不止一次地给他灌输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力，但这些努力在斯科特身上却注定要失败。如果达不成目的，他就有动用武力解决的倾向，这种行为方式在实验室里是不可容忍的。朗只得告诉他：“你不能强迫实验或是其他人遵从你的世界观！这个宇宙不是那样运作的！”虽然记住了这些话，但斯科特却不那么容易被说服。那些天里，他的耐性变得非常差，而且时常以审判者自居，傲慢地指控他人。作为A型血的人，他一直都是这样。

　　                                ——山督·芮姆，《返乡的陌生人：斯科特·伯纳德传》





　　兰瑟暗自揣度矮子和罗伊到底是怎样搞到了斯科特和兰德的旋风车。他们提到当地的治安官，他竟然愚蠢到没有派人看管这两辆摩托车的地步。看来斯科特扯上了另一桩麻烦事，不过，兰瑟还听不出他的战友为什么被捕，以及关押在什么地方。他身上的通货还不够一枝激光步枪的价格，更不用说赎回这两辆摩托车了。不过，他的心里在盘算着怎样说服这几个太空堡垒部队的老兵，让他们看在昔日的情分上把斯科特救出来。毕竟，他们都曾经在SDF-3号上待过，没准法兰克或者别人还曾经听说过斯科特，伯纳德这个名字，他可是先遣队中最年轻的成员。

　　他们又都回到了飞船的舱室。这里既是他们的起居室。又是他们的高科技武器交易站。玛琳和兰瑟饱餐了戈比送给他们的食物。

　　这个在战争中受了心理创伤的戈比，默不作声地用一种殷切尊敬的态度对待兰瑟和玛琳。这伙盗车贼是绝不会这样对待潜在的买主的。

　　法兰克、耶西、罗伊和矮子疯狂地玩起一种需要两副纸牌才能进行的游戏，看样子是从拉米版戏和扑克的规则中共同演化而来的。

　　“来吧，我的幸运女神，”矮子喊道，“给我想要的那张牌。”他从牌叠里抽了一张，这时耶西也往一旁抛出一张牌。

　　“你可以要这张，矮子。”

　　然而矮子正大喜若狂地亲吻他拿到的那张牌，根本没有理会耶西的建议。“我就要这一张，”他嘶哑地说，“这个怎么样？”

　　法兰克看了看他那手牌，嘴里发出失望的声音。他的左手倒扣着那把牌，右手抓着～个威士忌酒瓶。

　　“这张我也不要。”耶西说着又丢出一张。

　　“先生们，我扣牌了。”罗伊生硬地向大伙宣布，不过那把牌还握在他的手里。

　　矮子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法兰克，你这个笨蛋，你到底想小想玩了？”

　　“等等，让我想想该加多少赌注。”

　　“你在牌上做手脚！”

　　戈比给玛琳递了杯热茶，她笑着道了声谢谢。这时，兰瑟发现戈比拐进了旁边一间用布帘分隔的舱室。他坐在一台通讯设施的操作台前，打开了几个开关。

　　“这台无线电收发机还能用吗？”兰瑟提高嗓门，他的声音盖过了牌桌上噪杂的交谈。

　　法兰克答道：“和这里所有的东西一样，它早就坏了。”他颇为不屑地把牌甩到桌上，“我们能够接收远征队发来的信息，但无法把信号发给他们。”

　　耶西哼了一声，笑着说：“戈比一直在摆弄那台机器，也许他盼着收到什么人发来的消息。”

　　也许是听见了他们的奚落，戈比满目凄凉地从仪器跟前站起来，离开了那间舱室。

　　“信号里都说些什么？”戈比离开以后，兰瑟又接着问道。

　　“谁知道呢？”矮子回了一句，“他妈的，我们才不在乎呢。”

　　兰瑟重新靠回了椅背。真是帮可怜的家伙，他想。失去了战斗意志的士兵……他刚想说点什么，借此激发起他们的斗志，玛琳却突然站了起来发出痛苦的呻吟。兰瑟赶忙跟着站起来握住她颤抖的双肩，她紧闭着双眼，手指按压着太阳穴。

　　“怎么了，玛琳？你又听见因维德的广播了？”

　　“什—么？！”四个老兵都震惊了。

　　“塔楼一定又开始播音了。”兰瑟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

　　法兰克立刻警觉地站了起来。“你是说她能听见它们的通讯？”

　　他向其他人打了个手势，“抓住他们，小伙子们！我看这两个人是因维德人的间谍！”

　　“你错了。”兰瑟挡在玛琳前面，对他们说。

　　“是吗？我认为法兰克是对的。”耶西恶狠狠地说。

　　“我就知道他们没那么简单。”矮子吼道。

　　法兰克端起一枝颇为原始的短管古董手枪。“不许动，”他警告兰瑟，“如果她不是因维德人，那又怎么会听到它们的信号？”

　　兰瑟看了看正在怀里哭泣的玛琳。“因维德人曾经对她的精神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影响了她的听觉——变得比我们敏感得多。”

　　耶西用嘲讽的语气说道：“那是因为我们是人，而她是个因维德人！”

　　“不是这样的。”兰瑟喊道，他慢慢地把玛琳从躺椅上抱起来靠近通往外部的舱门。“她受到的伤害要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多！你们自己都能看见因维德人的广播信号给她带来多么剧烈的痛苦。”

　　矮子向前跨了一步。“你这纯属一派胡言。小白脸，我们可不吃这一套！”

　　罗伊发出一声怒喝，摩拳擦掌准备动手。兰瑟扶着玛琳靠在舱壁上，用手把她的身子转了过来。“你们认为她是因维德人，嗯？”

　　兰瑟把她拉到自己跟前，吻上了她的嘴唇。玛琳先是愣了一下，遂即松弛下来报以温柔的回吻。这几个老兵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哇！”耶西喊道，“我看他不会这样吻一个因维德人，你说呢，法兰克？”

　　“也许他们是外星人，但也能算得上我们的朋友。”矮子笑了。

　　“够了，孩子们，我们这儿可没有心脏起搏器。”

　　兰瑟松开了玛琳。“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令人愉悦的证明方式。”

　　他望着玛琳的眼睛低声说道。

　　法兰克收起武器，坐到牌桌边上。“别害怕，孩子们。现在你们是和朋友们在一起。”

　　兰瑟发现了寻求他们帮助的转机。“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愿意帮助我们？”

　　法兰克用疑虑的眼光看着他。“你需要我们帮什么忙？我们不过是一帮老——啊？！”

　　一声爆炸撼动了整条飞船。

　　“看样子是有麻烦。”罗伊说着，飞快地跑去拿武器。

　　他们从舱门往外望去，只见两具震爆机甲正在竞技场进行扫荡，而戈比正拎着一个大手提袋沿着“之”字形向飞船跑来。因维德机甲射出的一发炮弹打在早已支离破碎的街道表面，把戈比掀翻在地。

　　罗伊扛起一具单兵导弹发射器，他略微瞄了一眼就开了火，炮弹正中因维德机甲的腹部。

　　“加强火力掩护！”法兰克喊道，“我去把他拉回来！”

　　“不，等等，”兰瑟从罗伊手中抢过导弹发射器，“我跑得快，我去救他。”

　　兰瑟举起武器冲进竞技场。第二具震爆机甲绕过来准备进行第二个回合的攻击。“陕跑！”他把戈比从地上拉起来，向戈比喊道，“我掩护你。”

　　戈比一句话也没说，他非但没有逃往安全的地方，反而挣扎着爬起来，手脚并用地跑回去捡拾那个失手掉落的手提袋。这时，震爆机甲已经逼到他们的跟前。兰瑟把导弹发射器扛上右肩，把敌机锁定在武器的激光瞄准器中央，扣动扳机射出了导弹。这一发导弹正中因维德机甲的光学传感器模块，半空中火球短暂地一闪，机甲被炸得四分五裂。

　　戈比仍然趴在地上，但他的胳膊已经紧紧地夹住了那个手提袋。

　　“扔掉它！”兰瑟吼道，他听见了第一具震爆机甲的推进器发出的声音。“不管那是什么，它不值得你用生命去为它冒险！”话虽如此，他也不禁感到几分踌躇。戈比摸了摸袋子的锁扣，抬头看了他一眼，千言万语全都写在他的眼神当中。迷惑不解的兰瑟单膝着地仔细一看，原来那是戈比的战斗护甲。

　　突然，大地开始颤抖。兰瑟掉转方向，重新扛起导弹发射器。第一具震爆机甲在他身后着地，它挥起右钳向他猛击。兰瑟扣动扳机射出第二枚导弹，导弹刺人因维德机甲的扫描仪，因维德机甲立刻倒地不起。兰瑟站起来，看着绿色的血液从那个家伙体内流出，这时他听见远处传来兰德的声音。

　　“我们满世界在找你！”

　　兰德站在一堆废铁上向兰瑟挥手，那堆东西曾经是竞技场的钢制上层结构的一部分。斯科特和安妮跟他站在一起，身边还有两匹马。

　　这几个骑兵来得真是凑巧，兰瑟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向他们招手，能见到他们毕竟也是件好事。

　　兰瑟领着自己的队友进了那艘飞船。看见他们的库存和偷来的旋风车，斯科特不禁大吃一惊，而兰瑟却早有了心理准备。每个人都记得乔纳森·伍尔夫那档子事，兰德对斯科特将会作何反应尤为关心。值得庆幸的是旋风车没有遭到损坏。尽管这些盗车贼是光荣的远征军士兵，但兰德知道，斯科特不会就此善罂甘休。

　　几名老兵声称从未听过斯科特-伯纳德的名字。兰德感到并不奇怪，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人连他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况且，斯科特曾经告诉过兰德，参加前锋任务的人员非常之多，卡彭特少校的分遣队在任务开始不久就和主力部队失散了；而且这伙盗车贼存茫茫太空中航行了将近十年，根本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何况是斯科特这个名字。可是，斯科特却始终抱着得理不饶人的态度。

第一个被打的就是法兰克，愤怒的斯科特一拳挥在他的下巴上。

　　“你们这帮懦夫！”斯科特咆哮着把这个老人打得倒退几步，跌进同伴的臂弯里。“我打你都嫌脏了我的手。”

　　兰德虽然一个字都没说，但他的内心却第一次盼望斯科特能够控制一下他的脾气。

　　“我们早就不是士兵了。”耶西伸出又干又瘦的手。指着斯科特的脸，“我们也不再接受你这样的家伙或是其他人的命令！如果你想和因维德人对着干，那你就自个儿去吧！”

　　“你们全都是叛徒！”斯科特一把抓起耶西的前襟，怒视着他大声吼道。

　　兰瑟把手放在斯科特的肩上。“冷静点，斯科特，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他们曾经勇敢地和天顶星人作过战，但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显然他们敌不过现在的因维德人。”

　　斯科特怒喝一声，把耶西推回罗伊身边。过了好一阵子，斯科特才感觉到有些难为情。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微弱的无线电收发设备工作的声音。他立刻冲进隔壁的小舱房，只见戈比正坐在操作台前面。

　　“一台还能工作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兰德听见斯科特说了这么一句，就一把从戈比手中抓过耳机，粗鲁地把他推到一边。“呼叫亨特上将，”斯科特开始喊话，“请回答，亨梅上将……”

　　法兰克、耶西和其他人都进发出一阵哄笑，斯科特终于把身子转过来对着他们。

　　“该死的，这有什么好笑？”

　　“这台收发机已经坏了。”几个老头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这时，兰瑟向他道明了其中缘由，“只有接收机部分能用。”

　　斯科特难以置信地看着控制台。“它怎么——”

　　突然，显示屏开始闪动，外置扬声器也跟着焕发了生机。“远征队呼叫所有的地球驻地。能收到吗？请回答，地球驻地……”

　　“收到，通讯基地，”斯科特向头戴式话筒说道，但他的话音里蒯满了绝望，“地球驻地正在接收远征队的指令……”

　　屏幕闪动了一下，出现了一个年轻人的脸。这个人五官端正，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脸刮得很干净，头上留着蓬松的棕发。

　　“如果有人收到这条信息，你们的命令就是前往集结点和远征队会合。主力舰队将在本条信息发送时起的两周内进入地球空间……

　　“亨特上将还没有放弃。”耶西说道。

　　“他是个勇敢的人，你们都知道。”矮子说。

　　这时屏幕一闪，画面就消失了。戈比自始至终都一直盯着屏幕就好像看到了鬼魂一样。直到斯科特继续拨弄控制台开关的时候，戈比才心不在焉地缓缓走向舱门。

　　“我们必须端掉敌人的广播塔。”斯科特并没有刻意对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说，“如果能够削弱敌人的力量……嘿！他去哪儿了？”

　　兰德退了一步，放戈比走出了舱门，他注意到这个人手里正抓着什么东西，但他没有辨认出来。“让他走吧。”兰德对斯科特说，“反正他也帮不上忙。”

　　兰瑟主动要求驾驶卡车回营地把露可和伦克接过来。兰瑟接上露可和伦克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车上还多了戈比的尸体。兰瑟说，他们在广播塔附近看到因维德人闪烁的等离子湮灭光弹，等他们赶去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他们发现燃着大火的残骸竟然是戈比的吉普车。他们走到跟前发现了戈比，他身上还穿着刚取回不久的战斗护甲。

　　自由战士小队和那些老兵把戈比安葬在护卫舱内，那顶破裂的头盔就埋在他身边，一只从他烧焦的手中取出的挂坠摆放在伦克为他铺就的布单。

　　“他是个勇敢忠诚的战士，始终坚贞不愉。”法兰克严肃地说。

　　矮子也呜咽起来。“我们会想你的，戈比。”

　　琳蹲下来把一朵鲜花放在布单上，她拿起那个挂坠站起来，却不小心触动了它的开关。一个身穿军服的英俊小伙子在卵形的紫色和金色光环中显现出来。“嗨，爸爸。”这个人影敬了个礼，“有其父必有其子，现在我也加入了军队，我希望你为我感到自豪，就像登为你而骄傲一样。”玛琳觉得自己见过这个年轻人，但她什么都没说。

　　“可怜的戈比。”耶西跪在布单的一角，说道。

　　突然，法兰克一把抓过耶西的衣领，把他揪了起来。

　　“我们就这么坐等因维德人把大伙一个接一个地全部杀死，还是去干点什么？”法兰克把耶西推开，抽出了那枝手枪，“我要继续完成戈比未竟的事业！”

　　兰瑟从法兰克身后赶了上来，他用力抓住法兰克的胳膊，试图说服法兰克：“你一个人是干不成的，法兰克。”

　　法兰克停了下来。他叫兰瑟坐下，这时通讯操作台一闪，传来了第二条信息。屏幕上还是他们刚才见到的那张脸，这个年轻人发来的信息和刚才完全一样：远征队准备发起攻势，所有抵抗组织立刻赶往位于因维德中央蜂巢的反射据点。

　　玛琳打开那只挂坠，把两个人影对比了一下。

　　“就是他！”耶西喊道。“屏幕上的那个人是戈比的儿子！”

　　兰瑟放开了法兰克。“怪不得他在接收机上花了那么多时间，”

　　法兰克说着又看了看戈比的遗体，“有了它，就能和自己最爱的人取得联系。”

　　法兰克低下了头。“真是莫大的遗憾。戈比能看见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却看不见他。而且他从来没对我们说起过这些。”

　　“大伙都听我说，”斯科特用最威严的语气说道，“我要摧毁那个广播塔，也许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一件事情。怎么样——你们来还是不来？”

　　自由战士小队当然和他站在一起，但那些老兵却没动地方。

　　“你有什么打算？”兰德问斯科特，这时，自由战士们已纷纷向飞船的舱门外跑去。

　　“路上再说吧！”

　　太棒了，兰德心想。

　　“那些老兵怎么办？”安妮指了指法兰克和他的手下，问道。

　　“他们说的你都听到了，安妮，”斯科特告诉她，“他们的战争日经结束了！”

　　法兰克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只是他的身体还不太听使唤，就好像那个年轻中尉说的：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奋力套上了生满锈迹的护甲，跌跌撞撞地走进了飞船的舰桥。他坐在指挥椅上，想让酒精重新激发起自己的勇气，可这一次威士忌没能起到一点作用。

　　“这些玩意儿没用了。”法兰克嘟囔着，把酒瓶抛到身后。

　　“谢谢，法兰克，不过我们也不需要。”

　　法兰克在指挥椅中转过身来，他看见耶西手里抓着那个酒瓶，向他咧嘴一笑。罗伊和矮子也和他在一起，三个人都勉强套上了早已不再合身的护甲。

　　耶西闭上眼睛笑着说：“不管你到哪儿都离不了我们，船长。”

　　“我们要尽职尽责。”斜眼的矮子把手举到那顶极少摘下的头盔上敬了个军礼。

　　“他说得对。”罗伊说，松弛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蹭亮的秃顶也反射出控制台上的灯光。

　　法兰克从椅子上站起来，强压住重新回到脸上的笑颜。“这么说，你们苦苦等待的就是这个。好吧，现在回到你们的战斗岗位上去。”

　　耶西把酒瓶丢还给法兰克，扣紧了头盔的系带，干脆利落地回答道：“遵命，长官！”

　　片刻以后，这架老旧的巡洋舰推进器开始喷吐出生命的火焰。

　　飞船就像一只凶猛的掠食鱼类，从这片困了它多年的废弃地上升起。

　　楼宇和街道在颤抖，损毁的城市也发出隆隆的巨响和飞船应和。在五自英尺的高度，飞船的反作用力引擎开始工作，三具推进器像新生盼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引导着飞船笔直地飞向因维德领地的中心，开始了最后的航程。

　　斯科特和其他人正向着因维德广播塔进发。这座建筑扁平的顶部就像一个发光的半球形蜂巢，底下是一根大约有八百英尺高的看起来像有机物的茎干。三架变形战斗机——斯科特的阿尔法战斗机和两架处于分离状态的贝塔战斗机越飞越近，这时，几十架铁锈色的钳形飞艇也蜂拥而出前来应战。这场战斗的胜率低得不能再低了。

　　“天哪，竟然有那么多敌人！”斯科特向头盔内部的话筒喊道。

　　他突然感到敌人的攻击天性真是不可思议。射出的三枚导弹，有两枚击中了敌人，但天空中到处都是敌人的机甲。“我们不可能取胜！”一阵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像暴雨一样迎面向斯科特泼来，他又射出了四枚导弹。三具因维德战机凌空爆炸，令人毛骨悚然的冲击波和炫目的亮光透进VT战斗机的座舱。斯科特穿过敌人的第二轮齐射。接着又放出一群导弹，这时，他听见兰德的声音从战术网络传了过来。

　　“斯科特，快瞧！那几个疯狂的老头儿真的把那艘破船飞起来了！”

　　斯科特在座椅上直起身子，他看见巡洋舰从右下方升了起来，保持在略高于树梢的高度。

　　“说话小心点，小子。”法兰克告诉兰德，“这可不是什么破船，我们会在实战中证明它的威力，让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看清楚，真正的战士是什么样的！”

　　斯科特真想收回刚才说的不逊之辞。他从这几句话中听见了失而复得的勇气，结局始终是这样。

　　“快驾船离开这儿！”斯科特喊道。

　　“就像过去的那段好日子！”耶西在罗伊身后喊道。他把敌人的广播塔定位在瞄准控制器的显示屏中央，但这并不是他要攻击的目标——现在还不是。首先他要对付这一大群敌机，他把武器选择开关拨到最大的能量，按动了扳机钮。

　　一排能量激光束喷涌而出，摧毁了不计其数的敌机，但又有同样数量的敌机迅速赶上来补充。它们暂时放弃了对变形战斗机的围攻，集结成群汇聚起火力向巡洋舰进攻。没有护盾的阻挡，洛波特飞船在等离子湮灭光弹的攻击下显得十分脆弱。剧烈的爆炸撕开巡洋舰的船首，连续不断的炮击摧毁了飞船的护甲和上层建筑，还炸飞了船上的炮塔。

　　一道愤怒的白色闪光洞穿了飞船，舰桥上的矮子发出一声尖叫，被抛离了座位。

　　“该死的！”耶西看见他的战友倒下，嘴里骂着，“给它们点厉害瞧瞧！”

　　耶西一次又一次地按动开火触发钮，但敌人却以双倍的火力予以还击。它们发出嗡嗡的巨响包围了整艘飞船，用机甲的铁钳破坏船壳上的破口，很快就在飞船上开了一个无法修复的大洞。等离子湮灭光弹从各个方向射进来，飞船很快就变成了一具冒着烈焰和浓烟的残骸，并且开始和重力苦苦抗争。

　　斯科特无助地望着开始下坠的巡洋舰。“快启动逃生舱！”他恳求老兵们，“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弃船！”

　　但法兰克却对斯科特说：“绝不，孩子。我的船员绝不弃船。”

　　“别犯傻了，老人家！现在你们什么也干不了！”

　　“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法兰克用虚弱的声音说道。

　　斯科特飞到巡洋舰旁边，希望能透过舰桥的隙望台看清里面的情形。“你们这么做并不能证明什么！”

　　“起码能证明白己不是懦夫，中尉！”

　　斯科特意识到他们要驾驶巡洋舰撞击广播塔的塔基。斯科特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而单靠变形战斗机的力量恐怕根本无法摧毁这座必须攻克的塔楼。于是，斯科特拉起战斗机，飞离了这艘进行死亡攻击的飞船，同时命令兰德和露可向后撤。

　　巡洋舰像一杆标枪刺入了塔楼球顶下方约两百英尺的茎部。

　　在舰桥上，比肩而坐的罗伊和法兰克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我已经拆除了所有导弹的保险栓，指挥官。”

　　法兰克点点头。“大家都认为非这么做不可吗？”他问自己的船员，“矮子，你同意吗？”

　　受了重伤的矮子勉强靠着座椅，他的脑袋伏在控制台上。“指挥官，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别叫我矮子。”

　　斯科特的声音从扬声器中传来：“现在还有时间。快拆除保险，进逃生舱里去。我们会接应你们。”

　　“对不起，先生。”法兰克说道，“我们的无线电装置坏了，听不见你在说什么。”兰德试着说服他们，可法兰克摇了摇头。“不，还是这样更好……矮子，你准备好了吗？”

　　矮子咳嗽了一下。“真是有趣，指挥官，不过我刚想起自己的真名，我叫——”

　　法兰克一拳拍落在自毁装置的按钮上。

　　广播塔爆炸了，它的茎干部分燃起了大火。

　　三架变形战斗机降低高度从它上方飞了过去。

　　“不能让他们被这个世界遗忘……他们都是忠诚，勇敢的……战士。”

　　“应该给他们颁发荣誉勋章。”斯科特轻声说。

　　在地面上，伦克、安妮、兰瑟，还有玛琳都望着那一团火球和冉冉升起的蘑菇云。

　　“他们到底是谁？”安妮问。

　　回想起戈比的和善，耶西的笑声，法兰克的坏脾气，还有挂坠里戈比儿子的影像，玛琳感到所有的困惑和矛盾都交织在一起……

　　“他们是英雄。”玛琳哭泣着说道。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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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以为自己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丹佛城，其实那是德尔塔一6，位于夏延山底的一座高度机密的地下设施，它是为了确保美洲各国的首脑躲避针对大陆表面的一切攻击和威胁而建的。他们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想到天顶星人会来到地球，更没有想到多尔扎带来了四百万艘飞船组成的舰队。

　　                           ——《“北方大陆”第三次洛波特战争史》，第L ×××Ⅵ卷





　　自由战士小队挥戈北上，然后转向东面。他们把沙漠甩到了身后，进入北方大陆中央的山麓地带。他们没有选择贯穿大陆的南线，而是选择了更难走的上坡路，这纯粹是因为他们对北方山地的情况不太熟悉—要知道在南部温暖的山谷里，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因维德蜂巢，而且小队的史前文化能量储备也所剩无几，他们经不起冉次和敌人正面冲突。虽然自由战士小队还是想办法弄到了～些燃料，但斯科特把这点储备留给了兰德和露可取回的那架红色阿尔法战斗机。

　　尽管一周以来自由战士小队都没有遇见敌人，但天气也和小队过不去，使他们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当他们历尽艰辛翻过山脊的时候，他们原以为大草原就在前方，然而，昔日天顶星人的死亡弹雨改变了这里的地形构造，以至他们时常偏离地图，就连预先安排的行程也不得不一改再改。

　　当自由战士小队行进在最后一段人迹罕至的道路上时，天下起了大雪。由于害怕引来敌人，同时也为了节约最后一点燃料，他们决定从陆地上拖运这些变形战斗机。伦克在卡车上拴了铁链防止打滑，加装了拖条牵引飞机，还利用他在度假圣地翻出来的滑板作为雪橇。

　　他们把卡车当作拖车，但真正的驱动力却来自于安在VT战斗机腿部由电池驱动的推进器。只有安妮与玛琳坐在伦克的车里，小队的其他成员只能徒步行走。

　　“真冷啊。”安妮轻声对玛琳说，她打了个寒颤把斗篷往脖子里掖了掖，“我觉得鼻子都要掉下来了。”

　　玛琳朝安妮身上靠了靠，拉过身上的一截斗篷盖在安妮肩上。

　　斯科特、兰瑟和露可也都穿上了适合严寒气候的斗篷，他们走在队列的中间，旁边的就是那架红色的阿尔法战斗机。“汤……”露可说，她开始想人非非了，“真不错，热汤。只要一小杯浓汤，一缸滚热的洗澡水，热气腾腾的汤……”她发觉兰瑟的手拍上了自己的肩膀。

　　“别这样，这只会雪上加霜。”

　　这时她听见兰德说：“再坚持一会儿，朋友们！”

　　兰德跟在他们的后面，大约在贝塔战斗机翼尖的位置。此刻。兰德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耶西向广播塔发起进攻前送给他的温度记录仪上。露可见他跪在地上，拿着那个仪器在雪地上划来划去。

　　“伦克！停车！”斯科特抬高嗓门，盖过了呼呼的风声。

　　“太神奇了……有东西在我们的下面！”兰德对斯科特说道，斯科特和露可都凑了过来。

　　“对，我们都知道，下面那个东西叫做冰。”露可对兰德说。

　　斯科特示意她稍安毋躁。“你找到了什么？”

　　兰德又核实了一遍仪器的读数。“一个很大的热源。它非常大，甚至无法计量。”

　　“是火山吗？”

　　兰德摇摇头，抖了抖斗篷上的积雪。“绝对不是。”

　　“那这个温度记录仪一定是坏了。”露可冻得牙齿直打颤，“要不然就是你的脑子出了问题。”

　　兰德没有理会露可的讥讽，他把地下的积雪拨开，要看看冰层底下到底藏着什么。“肯定是发电机之类的东西……它就在这积雪下面……”

　　露可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得了，伙计，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兰德故作神秘地抬起头，从地上站了起来。“浪费我们的时间，嗯？”兰德突然站到露可身边，把她推到自己在冰上打扫出的“窗口”前。

　　“别推我！”露可抗拒道。

　　“那好吧，万事通小姐，为什么不自己来看一看呢？”

　　露可盯着兰德看了一会儿，这才跪在雪地上扫开刚刚掉落的雪花向里窥视。冰层是透明的，简直就和加勒比海的海水一样清澈透亮。但她的脑子拒绝接受眼睛里看到的东西：她似乎看到下面有一座沐浴在古老灯光下的二十世纪末期的建筑一她曾经在装牛奶的纸箱上见过这种二十层建筑的图片。屋顶的排气装置释放出水蒸气或是其他气体，在大楼下面，其他建筑物和一条条街道依稀可辨。

　　露可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不得不把目光移开。

　　“是一座城市！”

　　“我早就告诉过你。”兰德说。

　　斯科特看着他俩，皱起了眉头。“抱歉，伙计们，不过我们没有时间玩考古游戏。”

　　“我们只需要一柄铁镐和几根绳子！”兰德激动地说。他站起来向卡车跑去。“想想吧，下面有食物和各种补给物资！”他甩掉斗篷。疯狂地跳上汽车的射手座位，毫不理会迷惑不解的伦克发出的叫喊。

　　他把座位底下的储物箱翻了个底朝天，突然冰面开始塌陷。

　　斯科特和其他人都高声示警，可是太晚了，卡车陷了下去，甚至还拖动了VT战斗机。斯科特本能地抓住贝塔战斗机的刹车装置，幸好战斗机连成的队列很快就自动停住，蓝色的阿尔法战斗机摇摇晃晃地卡在洞口的边缘，它的整流罩垂落下来，看上去就像一只在洞口寻找虫子的小鸟。

　　在他们的下方，安妮觉得自己摔断了骨头。她看了看周围，只见兰德、玛琳和伦克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检查自己是否受伤。她不知道他们掉进了什么地方，但看起来显然是个屋顶。卡车直立着落在边上。牵引着变形战斗机的链条也崩断了。在他们上方，斯科特和其他人正靠在洞口询问大家是否安然无恙。安妮站起来，觉得一股热气从脚底往上涌。

　　“嘿，我想我们可以到街道上去！”兰德喊道。他打开一个像箱子一样把大厦楼梯罩在里面的建筑的门，它的顶部就是露可在冰层上看到的排气口。

　　兰德走进门里不见了，安妮也不假思索地跟了进去。

　　自由战士小队的其他成员现在也不得不脱掉斗篷下到屋顶上来。在支离破碎的冰层上方，暴风雪还在呼号。斯科特走到屋顶边缘，惊讶地环视着周围的情形：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城市，它没有遭到一点破坏，但显然被人遗弃了。他抬起头看了看洞口，意识到这座城市不仅位于地下，而且完全被冰雪的穹顶所包容。这个地方竟然躲过了天顶星舰队的毁灭打击和地质运动的影响，经过这么多年，它已经被泥土和冰雪覆盖。他想和伦克与兰瑟探讨一下，可伦克的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

　　“飞机的起落装置坏了。”他指了指静静地悬在半空的蓝色阿尔法战斗机的起落架，告诉斯科特。

　　“我想，我们恐怕得在这儿待上一阵子了。”露可说，显然她并不为此感到烦恼。

　　斯科特皱起眉头。“行程又给耽误了。”他小声地嘀咕着。

　　这时，兰德和安妮已经走上了街道。他们小心翼翼地下了四十级台阶-直到此时，兰德还握着那枝手枪，但到处都没有动静。许多大楼的一层都灯火通明，就好像数不清的街灯。尽管有一些迹象显示这里的人曾经仓促地弃城而去，但在这里行走的感觉却特别怪异。

　　城区里没有车辆，唯一的声音就是空气在他们刚才打破的保护伞那里发出的对流声。

　　面对这一片虚无，安妮可不像兰德那样沉得住气。“真奇妙，”她说，“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

　　兰德把武器收进了枪套。

　　“我倒很想知道是什么在维持城市的运作。这里看起来就像回到了战前的日子。”兰德朝着了魔的安妮看了一眼，笑了，“想想吧，它被埋在地下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等着我们。”

　　“简直就像童话故事！”

　　兰德拉住她的手，四处猎奇去了。

　　斯科特打发玛琳和露可去找兰德，而他却脱了斗篷和兰瑟各自驾驶一架变形战斗机停靠在那座建筑的屋顶上。为了寻找合适的工具·他们来到这座大厦的二层地下室，就是在这里，伦克发现了城市的动力来源：一座扎根在地底深处的发电机。兰瑟也找到了证实他们所在位置的东西：一份撤离该座城市的电报通知，下面的落款是丹佛”，这份通知的发布日期就在多尔扎的死亡弹雨来临前夕。

　　“他们走得太匆忙，甚至忘了关灯，”伦克嘿嘿一笑，“要是找他们补交电费，那可是一笔大数目。”

　　露可找到了兰德。这并不难：先从玩具店开始，然后穿过超级市场和熟食店就发现了他。

　　露可已经完成了收集补给物品的工作。这时，兰德、安妮和玛琳正在品尝各种各样用塑料袋、玻璃瓶和罐头封装的食物，他们周围的地板上铺开了一片大杂烩。他们找到几袋果汁软糖和一罐一罐的花生黄油、饼干、干果、冷冻派，听装汽水、条状巧克力，还有谷物、豆类、汤料和各种甜点。

　　“嗯，薄荷巧克力。”安妮的嘴里塞得满满的。她撕开第二个包装袋，拿出一片递给玛琳。“尝尝，你会喜欢的。有了它我就能活下去。”

　　玛琳小小地咬了一口，扬起了眉毛。“真好吃。”

　　“薄荷糖！”安妮喊道，她从地上拿起另外一个东西。“这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东西！”她把头靠在那个袋子上，钟爱地闭上了眼睛。

　　站在边上的兰德开了一罐可口可乐。“真是个孩子，满脑子就想着薄荷。”他灌下一口饮料，咬了一口刚刚解冻的大个三明治。

　　“只要它们不抢我的薄荷糖，我才不在乎因维德人干什么呢。”

　　“说得真不错，安妮。不过我还是赞同你的看法：这才是生活。

　　谁来掐我一下，好让我知道现在不是在死后的天堂。”

　　露可推了满满一车的给养，走过来提醒兰德。“让我把你踢稽满地找牙如何？”她对这三个人显露出极度不满的神情，“真是一团糟。我们是来寻找给养的，可你们却把吃的东西拼命往胃里塞。你们怎么不想想斯科特和兰瑟也饿着肚子？”她冲着兰德大摇其头，“有时候你们真让我想不通。”

　　兰德坏坏地笑了一下以示回应，然后抛给露可一听罐头。“见过这个吗？”

　　露可看了看标签。“维也纳香肠？维也纳是什么东西？”

　　兰德看着同样不明所以的安妮和玛琳。“这么说你们几个都没尝过这东西了？”

　　“是薄荷糖吗？”安妮从地上站了起来。

　　露可做了个鬼脸，把罐头抛还给身后的兰德。“这种想法真让人恶心。”

　　兰德和安妮对眨了一下眼睛，说：“试试就知道了。”

　　安妮跪在地上，拉开罐头的封口环。“噢，太妙了！”她笑着拈出几截香肠递给兰德和玛琳，然后往自己的嘴里也送了一截。“好吃——极——了……虽然不是薄荷糖，但也非常不错。”

　　看见他们吃得正起劲，露可的食指也不由自主地点了一下嘴唇。

　　“让我也试试。”她说着也跪坐在地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中间。

　　兰德用两只手指夹住一截香肠。“我不知道……你认为这样合适吗？”

　　“快点给我！”露可吼道，一把从他手里抢过了香肠。她嚼了几口，把它咽下去：它是咸的，而且口感太软，但它的味道却比这几周来吃过的所有东西都棒。

　　看见露可的脸上浮现出笑意，安妮指着她用责难的口气讥讽道：“现在我们的食物补给真的成大问题了！”

　　斯科特让兰瑟和伦克留下来修理VT战斗机，自己动身前去寻找兰德和露可。他不能因为他们探索城区而指责他们，这里就像一座战前生活的博物馆，太空堡垒先遣队里年龄最大的成员曾经向他提到过当时的情形。

　　他站在婚纱店跟前，盯着橱窗里展示的一套漂亮的婚纱。这套婚纱，使斯科特想起了他母亲在婚礼时拍摄的照片，甚至模特儿也便他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向后梳理的褐色短发上缀着一朵红花……

　　他完全沉浸在回忆当中，直到听见安妮的声音，他才意识到队友们已经来到自己身旁。

　　“天哪，瞧这套婚纱，我愿意为了它结一次婚！”

　　斯科特窘迫地踱了几步，这才确信他们没有看破他的心思。玛琳和露可也点头表示赞同，他们推着的三辆购物车里装满了给养物品。

　　“嗨，斯科特，谁是那位幸运的女孩？”兰德跟他开了个玩笑。

　　露可用臂肘轻轻碰了碰兰德，斯科特发现他朋友的笑容立刻烟消云散。现在窘迫的人换成了兰德，他竟然把玛琳忘得一干二净——斯科特的未婚妻，在火星师的突袭战斗中丧生的玛琳。

　　四个人转身离去，斯科特又陷入沉思。过了一小会儿，他又大喊一声叫大伙停下。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我得把这些给养送上飞机。也许你们已经忘了，可我们必须立刻赶往反射据点。”

　　兰德轻蔑地打了个手势。“啊，别紧张，斯科特。晚一两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呢？”接着，他又用稍微缓和一些的口气说，“我知道。

　　这地方对你来说，可能并不是非常重要……”

　　“可我们都在地球上出生，”安妮补充道，“这个地方使我们回到了从前。”

　　就连露可也插了，一句：“我们也该歇上一阵了，不是么？”

　　甚至没等斯科特回答，三个人就自顾自地顺着街道往前走去。

　　不过斯科特并不想拦阻他们，他们说的都是无可厚非的事实。

　　“有时候你还真像个老古董。”安妮回头给了斯科特一句。

　　斯科特又看了看那个模特，只是它的面孔变成了玛琳，他的未婚妻。哦，得了，斯科特。他在茫然中听见她说。放松一点儿吧。真是套漂亮的礼服。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给我们打个折扣……毕竟那是我们的婚礼……

　　“玛琳。”他温柔地说道。

　　“我在这儿，斯科特。”另一位玛琳在他身后应道，“你在想什么？”

　　斯科特回过头结结巴巴地说：“呃……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套礼服，和这套很像。”她的脸上流露出同情的神色。“他们说我是个老古董，你也这么看吗？”

　　她刚要回答说不知道，斯科特的脸上突然闪过一道阳光，他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玛琳，我们在这城里随便逛逛如何——就你和我？”

　　她笑了笑，让他牵住自己的手，可刚迈开步子，她就滑了一跤，屁股坐倒在街道上。

　　“啊，你没事吧？”斯科特问道。他跪在她身边看了看她的靴子，皱起了眉头。“我们得给你找双好一点的鞋子和暖和点的衣服。”

　　她拉着斯科特的手贴上自己的脸颊。“嗯……你不冷吗？”

　　斯科特闻了闻她的秀发。“不。突然间，我觉得整个人都温暖起来了了。”

　　他们挽着胳膊在废弃的街道上行走，虽然都不怎么说话，但两个人都沉浸在这种亲呢的氛围当中。玛琳看见一面女用内衣的展示橱窗便跑了过去，她伸出手指触摸着橱窗玻璃。橱窗里有一条黄色的比基尼短裤和与之搭配的窄条胸罩，还有一件淡紫色的女式背心和玫瑰色的连衫裤。

　　“它们多美啊，斯科特？”

　　“啊，不过它们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斯科特站在大老远的距离说道，一张脸涨得通红。他伸手扣住玛琳的肩膀，把她从那个方向拉升。“相信我，穿上这些东西会把你冻死的。”斯科特说道。

　　在鞋店里，斯科特故意装出异国口音向玛琳推荐一双低腰的步行靴，但她却半开玩笑地索要更具有女性特征的产品。

　　“但这双鞋子能防止你在雪地里滑倒。”

　　“我说了，要女人穿的鞋子。”

　　斯科特取过一双尺码合适的白色舞鞋，坐在地上为玛琳穿上。

　　“但它们并不实用。”斯科特刚说到这儿，玛琳就站起身子，笑着单脚支撑旋转起来。

　　“可是，”玛琳说。“它们更适合跳舞。”

　　斯科特朝她笑了笑。跳舞，他想。斯科特越看玛琳，那张脸就越和他失去的那段爱情混杂在一起，最终他不得不移开自己的目光。

　　玛琳看见了斯科特眼中悲伤的神情，便要他把心中的不快全都说出来。

　　“我只是想到了更加美好的时刻，玛琳。关于跳舞……”

　　斯科特突然站了起来，眼睛里闪动着激情，他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现在，让我们完成这幅美好的远景吧……”

　　他带着玛琳跑到一家时装店，经过翻箱倒柜式的搜寻，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东西：一件如同美人鱼尾巴般的无吊带长裙，白色的裙体上缀着浅紫色的皱褶。

　　“简直就是为你定做的。”

　　她把长裙贴近胸前，对他的选择感到十分满意。

　　“来，试穿一下。”斯科特催促着。

　　玛琳正要去更衣，可潜意识中有种模模糊糊的东西使她踌躇了一下。斯科特突然感到这种情形有几分熟识。至于为什么犹豫，连玛琳本人也说不清楚。

　　“我真笨。”他说着，用掌根拍了拍脑袋。他在服装店里找了个更衣室，然后像个卫兵似的守在更衣室的门帘外头。

　　“请往这边走，小姐……”斯科特十分夸张地鞠了一躬。

　　玛琳走进更衣室，警告斯科特别偷看，但玛琳脑子里却回想起兰德以前看自己的眼神，当时她还没建立起那种意识就直接脱掉衣服下水游泳……

　　斯科特像是有意回避似的把头转了过去。她能看穿我在想什么，斯科特对自己说。看着抛在布帘下的那堆衣服。斯科特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随着布帘向两侧拉开，她成了自己见过的最美的一道风景。

　　她静静地站着，两手交叉在颈后，好让他看个清楚。接着，她又单手拢起头发，转过身去把背对着他。

　　“能帮我拉上拉链吗，斯科特？”

　　望着开着的拉链，斯科特犹犹豫豫地朝更衣室走了几步，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背部曼妙的曲线，还有雪白无瑕的肌肤。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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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为什么突然从兰瑟倒向了斯科特？很多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只要你想起因维德人创造阿里尔或者说玛琳的初始动机，就会立刻明白——她原本就是个复制特工。她完全自发地找到了队伍的领导者，而他也是小队防线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德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兰德一边哼唱。一边用食指拨弄着机器的挡板。他正在玩一种相当原始的弹子球游戏……左边的垫片刚好接住了球，并且把它弹人斜坡上方的缓冲区，正好击中跳舞小人的肚脐，这为他赢得了一千点的积分。但这颗钢制的小球却像伽利略的铁塔实验那样掉落下来，笔直地穿过挡板之间的空档，消失在这台游戏机机械构造的最深处。

　　“你这黑心的凯龙！”兰德咒骂着，用手拍了一下机器。

　　露可就坐在他身边，她冲着自己的游戏机颇为无聊地抱怨了两句，起身离开，坐到了游乐中心的塑料座椅上。

　　“你别告诉我你已经放弃了。”他回过头说道。

　　“太无聊了。”她打了个哈欠。

　　“是吗？如果你总是半途而废，又怎么能进步呢？”

　　兰德还在为刚才洗衣店里挨的那一肘生她的气。安妮早就走得不知去向，当时兰德瞥见斯科特和玛琳手挽着手在街道上漫步，他跳起来为这位无所畏惧的首领鼓了一通掌，立刻拨腿向门外冲去。

　　当然，他终究没有走出大门——因为露可半途而废的坏毛病拖了他的后腿——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无论何时何地，她从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重新回到游戏机旁开始游戏，结果又一枚钢珠落回了机座，他气愤地咒骂起来。

　　“这个破玩意儿——”

　　“这个地方让我感到……孤独。”露可打断了他的诅咒。

　　真不错，兰德思忖道。我们终于可以平平安安地相处一小段时间，她却觉得寂寞。“那么你把我当作什么了呢——室内家装的一部分？”他连头都没回。

　　兰德听见露可笑了笑。“得了，你不会想知道的，对吗？”

　　兰德把嘴唇抿成一条细线。他真想把下一颗弹珠打在她的两眼中间……

　　在屋顶上，兰瑟和伦克对损毁的阿尔法战斗机的维修工作也进人了尾声。兰瑟单膝跪在地上操纵转矩扳手，他俩很少一起干活，因为伦克，总是担心黄衣舞者会出人意料地现形，他最不喜欢和她，呃，和“他”在一起！但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谈起了商店，还有因维德人。

　　“我们真的该停手了，”伦克说，“它们总是派出新式机甲对付我们，它们的机动性比震爆机甲强得多。”

　　“你说得不错。”兰瑟心不在焉地说。

　　“我是说，上一次它们在山地向我们发起突袭的时候，我们能活下来完全靠的是运气。如果那块岩壁没有塌……”

　　兰瑟回想起那具粉红色和紫色斑纹的机甲，还有那个女飞行员。他发现自己竟然期盼能和她在此相见——是恐惧和期盼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他的情感徘徊在矛盾的边缘，但就在这个时候，安妮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拉回到了现实。安妮穿过台阶跑上屋顶，身上的打扮像个新娘。

　　“瞧我找到了什么！”

　　她穿着一套粉色的长裙。衣领打着花褶，头上还配了一顶无沿的女帽。不过，这套衣服的尺码至少大了四号，她不得不把裙摆撩起来抓在手上。

　　“这次你又在扮演哪个角色？”伦克问她。

　　兰瑟笑了笑，站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污渍。“她是个新娘——而且是个漂亮的新娘。”他把手放在眼睛前面摆出拍照的架势，“我要用这台老宾得相机把她拍下来。”

　　安妮摆摆手制止了他。“等等！相片里不能少了新郎！”她突然跳起来，伸出双手搂住了伦克的脖子，整个人吊在他身上，长裙的流苏一直拖到地面。

　　伦克先是愣了一下，但惊慌失措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他用胳膊兜住安妮，像摇篮一样左右摇晃。

　　兰瑟转过头笑了。

　　“太棒了！”兰瑟真心实意地想。

　　斯科特始终无法摆脱那段回忆，直到现在，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这会儿他正绞尽脑汁地思索哪里能找到后悔药吃。自从玛琳死后，他就反复地告诉自己，这辈子命中注定要打光棍。然而这个无名无姓白镥女神，这个全新的玛琳，突然使他自认为忠贞不渝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对斯科特来说，这种想法是错的吗？他问自己。他(死去)的酬会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变心吗？他觉得这段措词并不恰当，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些不合时宜，因为他知道自己对玛琳的爱永远也不会湮灭。然而，新冒出来的情感却早已超出了愉悦和友情的范畴。

　　他俩在百货公司里东瞧西望。斯科特发现了一套音响系统和林明美的原版唱片——甚至可能是她录制的首张专辑。在泰洛星，他对明美十分熟悉，然而cD封套上这个天真无邪、明眸善睐的姑娘却和那个明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斯科特意识到，在爱德华兴风作浪之前，同样也在明美和伍尔夫决定性的相遇之前……

　　《怯场》——明美最为流行的主打曲中的一首从公众广播系统播放出来。玛琳仍然穿着那件十分合身的无系带长裙，此刻，斯科特看见正在往自己身上试戴各种珠宝首饰的玛琳，感到十分惊讶。他们选中了一条白银和黄铜制作的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他还为她找到了一个皮制的背包和一顶材质松软的蓝色帽子。

　　他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斯科特向她问起关于爱情的话题。

　　“你爱上过别人吗？有过吗？”

　　“爱？”玛琳问道。

　　斯科特看得出玛琳根本就不理解这种感情的含意。她一定受到过相当可怕的创伤，以至于她的过去都被彻底抹去了！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她来。

　　在另一家商店里，两个各怀心思的人渐渐走散了。各式各样的玩具使玛琳着了迷：滑稽逗趣的小丑，会说话的狗熊，悦耳动听的首乐盒，各式各样的变形玩具，会打鼓的小人，还有可爱的芭蕾舞玩偶。在晶体管伴音电路发出的乐曲声中，她一一摆弄着那些玩具。就在她摆弄玻璃长颈鹿的时候，一只大猩猩突然出现了。

　　玛琳发出惊恐的尖叫，向后倒退了两步，手里的小玩意儿也掉在了地上。这只大猩猩其实就是戴了面具的斯科特，可她在情急之中哪能分辨得出？

　　斯科特一揭下面具，玛琳就扑到他的臂弯里寻求庇护。“抱着我，斯科特。”她低声说道。他轻柔地搂住她，两只手抚摸着她的肩膀。

　　“玛琳，我……我想知道你的一切。”

　　她无助地望了他一眼。“我很愿意告诉你，”她歉然道，“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过只要看着她的眼睛他就心满意足了。“我们不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说着，他把她拉进怀里。他们轻柔地吻在一起，小心翼翼地探索着对方的舌尖。

　　突然，玛琳像被噩梦惊醒似的挣脱了斯科特，痛苦地喊道：“它们来了！”她勉勉强强地吐出几个字，“没希望了，没希望了！”她的红头发前后摆动，“我们逃不出它们的追捕！”

　　斯科特尽其所能地安慰她，那双眼睛却绝望地扫视着周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他责怪自己，“被困住了！”

　　他们根本无路可逃！

　　在这座被埋葬的城市上方山脉的高空，因维德部落的王子卡格已经瞄准了冰盖上无意中被损坏的战斗机。他是个面部线条清晰的年轻人，长得很英俊，瘦削的脸上有一双高深莫测的蓝眼睛，加之紧紧贴在头皮上的蓝色的头发，更显示出他残忍和禁欲的本性。卡格是瑞吉斯本人从它们的种族当中亲自挑选创造出来的，以帮助希拉共同维持它们的新秩序。

　　卡格的指挥机甲和希拉的一模一样：从外形上看有些头重脚轻，它没有脑袋，配备了重型武器的外挂舱和动力吊舱的躯体则显得十分丰满。

　　和卡格同行的还有两具护卫机甲，它们也是瑞吉斯的军工厂制造的新式武器。它们和螃蟹状的原型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看起来就像是脱去了那层外壳似的。它们有四肢，通过两足行走。它们的光学传感器面积更大些，机体顶部配置了粗壮灵活、形同男性生殖器般的火炮，这使它们的外形比震爆机甲和钳形飞艇显得更加笨拙。

　　卡格决定亲自进入这座冰层掩盖的城市，利用机甲肩部的火炮大开杀戒。于是，他凶神恶煞一般降下高度，两具僚机也跟着他钻进了坚冰上的裂口。

　　然而，自由战士们早已有了准备。斯科特把玛琳的预警信号传给其他的队员，他们决定把因维德人引到城市内部，利用旋风式摩托车机动性好的优势和它们在街道上决一雌雄。

　　斯科特、兰瑟、兰德和露可都转化为战斗铠甲模式停留在街面上，这时，因维德机甲射出的头两发炮弹已经撼动了城市，炮火正打在一座高楼上，大块大块的混凝土和玻璃碎片纷纷向小队成员砸来。

　　“和这帮家伙硬碰硬是没有胜算的，”斯科特在战术网络里说道。

　　“我们必须利用它们行动迟缓的弱点！”

　　“明白！”露可回答，这时所有的人都跃上了半空。

　　兰德跟在队尾，正因为如此，他差点被烤成灰烬。“我们要把它们剁成肉泥。”他正说着，一发能量弹就在街道上爆炸了。他很快就跟上了巷子里的露可，然而新式的执行者机甲却紧迫不舍，它射出一发炮弹正中他们刚才所在的地方，差点把两个人都给烤焦。他们跳上半空，沿着小巷的两侧向出口疾驰，并借助弯道向因维德机甲还击。

　　执行者机甲先是发现了兰德，它掉转方向，用带有三个炮口的火饱向他开火。兰德及时起跳避了开去，可他却惊奇地发现机甲射出的不是预料中的等离子湮灭光弹，而是两道稳定的红色光柱。

　　在另一处，斯科特和兰瑟正和第二具执行者对峙。他们背靠着墙体，执行者机甲向他们逼近，尾部的推进器喷射的气流使它悬浮在半空，如同一只在城市昏暗的灯光下飞翔的邪恶昆虫。

　　“我去引开它的火力，”斯科特告诉兰瑟，“你到它的上面搞点破坏！”

　　执行者的炮口再次活动起来，它们喷出两条死亡的射线，汇聚在建筑物的根部，并且不停地将冲击波释放到街道上。玻璃像下雨一样从四周散落下来，其间还混杂着从冰层裂口处落下的大团积雪。

　　两名自由战士向两旁跳跃。趁兰瑟还停留在半空的时候，斯科特把敌人引到一条更加宽阔的林荫道上。他蹲在街道的尽头，等待执行者机甲靠近。当这个大家伙进入两百码范围之内，他从战斗护甲的右臂发射了两枚棒式延时导弹。导弹在因维德机甲背部上方爆炸，爆炸的威力把这个家伙猛推到地面上，撞了个四脚仆地。这时，兰瑟早就占据了有利位簧，斯科特一声令下，他立即放出了机甲上几乎所有的导弹。导弹拉出各式各样的曲线，像愤怒的冰雹砸中这具动弹不得的外星机甲，尽管它的火炮还在胡乱射击，但这具执行者机甲已经被摧毁了。为了一泄心中的怨气，斯科特又向头顶上的冰层射出一枚导弹，致使更多的巨型冰块砸落下来，彻底终结了执行者的性命。

　　兰德和露可仍在躲避第一具执行者机甲的追杀，这个飞行员的实战经验显然更加丰富一些。

　　“伙计，高纬度气候已经对我造成了影响。”兰德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自己的队友。

　　这时，斯科特和兰瑟已经从侧翼向兰德和露可包围过来，于是，兰德两人停下脚步正面应对敌人的机甲。四个人同时开火，向执行者机甲和顶部冰盖释放出各式各样的弹药，和它的同伴一样，这具执行者机甲很快也被炮火和坚冰所埋葬。

　　突然，又一具机甲出现在战区中央：那是一具褐色的指挥机甲，上面缀有橙色的斑纹。他们曾经见过这个家伙，而且希望永远也不会再遇上它。

　　“斯科特，小心后面！”露可提醒他。

　　小队立刻散开，但指挥机甲已经盯上了斯科特。它追过了好几个街区——其实不过是几幢大楼罢了。斯科特穿过建筑物的过道疾驰，而外星机甲却破墙而人。最后，他们摆出了对决的架势，一边是巨型的爬虫机甲，一边是渺小的旋风车。斯科特“咔嗒”一声打开自己的外部扬声器，说道：“看到你，我就觉得恶心。”

　　因维德人扬起配备了火炮的手臂，要不是兰瑟和其他人及时赶到屋顶向指挥机甲开火，斯科特早就被烧成熔渣了。斯科特抓住时机跳了开来，然而指挥机甲仍然紧迫不舍——也许它是被那句话激怒了，斯科特竟敢那样无礼地挑衅。与此同时，伦克、安妮和玛琳也加入了战斗，他们坐在卡车里，一边绕着因维德机甲的腿转圈子，一边用机枪向它开火。外星人继续向前逼近，斯科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正纳闷他们是怎样把汽车开到街面上的，但却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因为敌人的机甲毫不理会他们射来的子弹，再次扬起了手里的火炮。

　　这时，安妮的几句傻话竟然惹恼了外星人，因维德人改换目标，重新端起它的武器，迅速向汽车的尾部射击。卡车没有受到损伤，但后座里的东西却被震到了车外——那是一件粉红色的柔软织物……

　　斯科特意识到那是什么东西，但通过自己的传感器，他实在无法相信玛琳竟然会从车上跳下来要把它捡回去！伦克把卡车停了下来，大声喊玛琳别理会那个东西。

　　因维德机甲回过头来向前迈了一大步，恶狠狠地瞄准了毫无还手之力的猎物。驾驶舱里的卡格，盯着遗失本性混迹在人类当中的同宗兄妹，实在无法下决心开火。

　　与此同时，斯科特一跃而起，他高喊着玛琳的名字，向因维德机甲的背部放出六七枚蝎式导弹。火光从机甲上的缝隙中冒出来，外星人转身面对着他，举起了手中的火炮。然而，斯科特的速度更快，他向机甲的右臂又射出了两枚导弹。

　　火炮打在地面上就像平地起了惊雷，然而卡格并不想善罢甘休。

　　他掉转方向踏着沉重的步子追赶斯科特，他用机甲的肩膀撞开沿途建筑物的墙体，向街道深处追去。

　　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们重新聚集起来，共同对抗敌人的指挥机甲。他们用导弹的烟雾和火光迷惑敌人，同时继续用火力撕裂残存的冰盖。就像决口的水坝，数以百吨计的冰雪从城市上方倾泻而下。

　　因维德机甲挣扎着防止滑倒，但还是敌不过自上而下的重力。机甲单膝跪下，电路系统纷纷短路发出噼噼啪啪的爆音，最终倾倒在地。

　　“大伙快回到阿尔法战斗机上去！”斯科特命令。

　　“嗨，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短暂的假期了。”兰德应了一句。

　　伦克、安妮和玛琳正在楼顶等着他们。斯科特再一次为卡车究竟是怎样上到楼顶的感到诧异，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细问。他把机甲变形为两轮摩托模式，让伦克把四架旋风车收进变形战斗机的隔舱里去。玛琳虽然被吓得不轻，但她却没有受伤。尽管还穿着战斗护甲，此刻的斯科特却只想把玛琳搂在怀里。最终，他只是碰了碰玛琳的肩膀，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自由战士小队很快就把变形战斗机飞上蓝天，卡车则由贝塔战斗机的起落架吊运。

　　“让你们受委屈了，”斯科特向伦克、安妮和玛琳道歉，“不过新鲜的空气对你们有好处。”

　　卡车驾驶座上的伦克回过头看了看冰盖上的大洞，二十年来，这座城市一直隐密地埋藏在冰盖下面。他手里握着一个电子引爆装置，这是他从城市热能反应炉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中取出来的。

　　“成败在此一举。”伦克大声说道，然后按动了触发钮。

　　五分钟以后，整座城市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爆炸了，冲天的火柱刺入冬日的天空，蒸发了大量的冰雪，生成了大片云团。绵延不绝的爆炸声在山脉中回荡，甚至盖过了变形战斗机的轰鸣。他们在冲击波和新产生的热能作用下奋力稳住战斗机，斯科特吊挂的吉普车像一只钟摆似的前后摇个不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术网络里传来兰德惊慌的声音。

　　伦克打开卡车里的麦克风。“我让主发电机发生了短路。”他解释道。

　　“可——可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容不下那座城市的存在。”伦克的声音里带着一股怒气。

　　“哦，就目前看来是这样。”兰德说。

　　“不过，就像一场焰火。”露可也道出了自己的见解。

　　“好啦，大呼小叫的露可小姐，我很高兴能为你找点刺激，起码你不会再觉得无聊。”

　　“谁跟你说话了？！”露可顶了他一句。

　　听着他们唇枪舌剑的对话，斯科特调低了驾驶舱里的音量。他抬高脖子，想知道自己能否瞥见吊挂在战斗机下方的玛琳。玛琳知道因维德人在靠近，他告诉自己。可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共通之处呢？因维德人对她的刺激到底打通了大脑里的哪一条渠道，使她能够感知到它们的临近？自由战士小队的其他人也能够接通这种令人恐惧的频率吗？

　　斯科特又想起玛琳跳下汽车去捡安妮那件衣服的时候，因维德人的指挥机甲迟疑了片刻。外星飞行员为什么不开火？他感到十分困惑，他又回想起另一个金发因维德飞行员的类似的反常举动。当时，玛琳就处在因维德人的视野正中，看样子那个家伙认识玛琳。

　　几乎可以肯定，玛琳是……因维德人当中的一员。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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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观点：有些人认为安妮·拉贝尔当时才十三岁，而另一些人则赞同十七岁的说法。现存的大量背景资料中间也存在明显的矛盾，它们同时印证和反驳了双方的论点。而其后的研究成果仍然不足以推翻或证明任何一方的观点。兰德在旅途中作了大量的笔记，他是这么说的：“安妮的年龄介于十三岁到十七岁之间”，可在另一处地方，他却写道：“她也许有十七岁，但却表现得像个十三岁的孩子”。显然，这算不上什么大的矛盾，但人们至今仍为此争论不休，拉贝尔女士也始终没有向其他人作过有利于揭开事实真相的描述。

　　                                   ——摘自《反射据点之旅》脚注





　　在中央蜂巢外围巡逻的因维德侦察机群，迫使自由战士小队重新回转到南面的山岳地带。亨特将军的打击部队仍然没有出现的迹象，而VT战斗机上的史前文化能量储备也降到不足以完成任何有意义的敌后侦察活动的水平。没有人因为延误而感到烦躁，甚至连斯科特也冷静下来，因为他知道，要在短期内向反射据点发起进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雪山被他们甩在了身后，甚至连地形也不那么崎岖了。离开“丹佛”城之后。他们几乎抵达了南部地区——根据斯科特的地图，这里曾经被称为西得克萨斯。

　　斯科特、露可和兰瑟基本都在天上飞，伦克的卡车又回到了属于它的大地上，兰德则驾驶着旋风车为他护航。摩托车后座上的安妮正催促兰德加快速度。天气很暖和，天空一片蔚蓝，安妮全身焕发的勃勃生机，使她显出难得一见的开朗心情。是的，她完全有理由这样。

　　“今天是我的生日！”安妮冲着兰德的耳朵大声喊道，这时他们正驶离众多隧道当中的一条。

　　“如果你继续在我耳朵旁边大声唠叨，今天就会变成你的最后一个生日。”兰德回过头吓唬她。

　　在穿越另一条隧道的时候，VT战斗机就已经飞得无影无踪，所以兰德加快了速度，希望能在进入通往山谷的“之”字形弯道前看见他们。突然，露可的红色阿尔法战斗机呼啸着骤然出现在他的前方，几乎就悬停在路基上方十英尺的高度。兰德赶忙叫安妮抓紧，自己猛地拉紧旋风车的刹车，经过一段很长的侧滑才稳住了摩托，这时露可也把战斗机降了下来。这些情形伦克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他稳稳地把卡车停在了旋风车的后面。

　　“你怎么不看看自己正往哪儿开？！”露可还没打开座舱盖，兰德就喊了起来。

　　“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吗？！”安妮也来火上浇油。

　　“恰恰相反，”露可怒气冲冲地对着阿尔法战斗机外部扬声器说道，“山脊的另一侧有一座因维德蜂巢。以这样的速度冲过去，你们马上就会被送回老家。”

　　兰德的眼睛睁得老大，不过他非但没有道谢或是道歉，反而说：“就在那儿是吗？真是再理想不过了。”

　　露可关于蜂巢的情报是正确的，但她并不知道因维德人已经发现了小队的行踪，并开始向他们逼近。就在她向兰德示警的时候，因维德女王瑞吉斯正对一座蜂巢内的所有机甲部队下达最新的命令：

　　“震爆机甲中队，准备接替即将赶到的雄蜂巡逻队。”瑞吉斯宣读道，“根据太空堡垒叛乱分子的行进路线和上一次的遭遇地点作出的分析，八小时之内他们就会进入我们的控制区域。外围周界的扫描仪已经显示了史前文化能量活动的迹象，现在，洛波特机甲很可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控制区。所有的扫描系统立即进入一级警戒状态。”

　　露可、兰德和其他人步行来到山脊顶部，和藏身在岩石后的斯科特与兰瑟会合。他们的VT战斗机都被留在了山下的路基上。

　　“我可不喜欢看见它们如此忙碌。”兰瑟告诉斯科特，这时小队里的其他人也都赶到了。兰瑟正用一副高能扫描双筒望远镜观察敌人蜂巢的圆顶。震爆机甲和侦察机甲在这个半球体内进进出出，地面上有好几具钳形飞艇站岗，这架势就像从某处收到了看不见的指挥官传来的命令。“我想，因维德人正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但它们没想到我们反而先发现了它们。”斯科特粗声粗气地说。

　　“情况怎么样？”兰德在他们身后问道。

　　兰瑟把望远镜放下来，走出地表的岩层。“只有一个词——糟透了。”

　　“我们得往回撤一段，”斯科特告诉他们，“翻过山脊就是一条大路，我们应该能在敌人的探测器发现之前穿过去。虽然这会延缓我们的行程，但依我看恐怕也没有别的选择。”

　　胆小鬼……兰德穿过崎岖的山路找到摩托车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道。

　　斯科特、露可和兰瑟将变形战斗机转换为守护者模式，借助高能电池驱动战斗机推进器悄悄地驶上山地，这是他们在北部地区经常使用的办法。可到了山顶，他们又一次冒险地开启了史前文化能量系统以加快行进的速度。他们悬停在路基上方十五英尺左右的高度，但对于安妮来说，这还远远不够过瘾。

　　“这个生日，”她冲着兰德直抱怨，“没有聚会，没有礼物，而且非常无趣。”

　　这几句话，兰德已经反反复复听了三个钟头，他开始有些厌烦了。“托你的福，”兰德告诉安妮，“我们都还活着。对不对，玛琳？”

　　他问道，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声援。

　　但卡车前座里的玛琳只是轻轻地“啊”了一声。玛琳觉得自己的头简直都要裂开了，但她还是决定不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忍受着怎样的痛苦。

　　在下山的途中，三个飞行员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甚至展开机翼加速飞行。兰德也受到鼓舞(他发现安妮喋喋不休的抱怨足以盖过摩托车发出的噪音，便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加大了旋风车的油门。

　　“薄荷，你说我们开快点如何，这样会不会让你好受些？”

　　安妮的小拳头直捶他的肩膀。“别叫我薄荷——哇！”

　　兰德一扭腰，让耳朵避开她的大嗓门。三架变形战斗机已经消失不见，但它们的推进器留下的飞行轨迹仍然残留在天上。兰德想，自已是跟不上他们了，但起码还可以在第二拨人马中做个领头的。

　　可他才刚刚加速，第一具因维德机甲就出现了。它从山坡底部的树林里升上半空，朝兰德的行进路线射出两道等离子湮灭光弹流。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作出匪夷所思的机动动作。幸运的是。他成功地避开了敌人射出的能量束。

　　当然，这也意味着兰德彻底驶离了公路。

　　“至少我们还活着！”兰德尖叫一声，旋风车从陡峭的斜坡上弹起来落入了树林。要不是死死抓着摩托车的把手，在他们翻到崖底的平地之前，后座上的安妮恐怕都被震飞六七次了。兰德壮起胆子回头一看，只见卡车也飞离了高耸的路基。

　　但兰德没有看到，伦克的着陆过程也不是那么一帆刚顺。第二发等离子湮灭光弹迫使伦克在最后一刻突然转向，车头撞上了几块巨石，立刻就翻了个底朝天，把玛琳摔了个四仰八叉，这时伦克也一个翻身逃了出来。这具因维德机甲再次俯冲，以更近的距离迫近逃亡的旋风车车手，向他射出一排弹幕。不过，兰瑟的阿尔法战斗机已经盯上了机甲，并在敌人开火之前就把它打成了筛子。这时，兰德也以最快的速度向树林疾驰。钳形飞艇在身后爆炸的声音使兰德感到振奋，但他看见另外两架敌机毫无征兆地从树林里升起，心中不由得又是一阵恐慌。

　　“它们到处都是！”兰德喊道。

　　“兰德！快进入战斗铠甲模式！”他听见斯科特通过战斗机的战术网络向他呼叫，“我来掩护你。”

　　兰德停下旋风车，从储物箱里取出护甲模块。他往右侧一望，看见伦克正拖着昏昏沉沉的玛琳躲进坡底的岩石后头，便叫安妮到那边去和他们待在一起。安妮飞快地跑了过去，一只手还捂着头上的那顶帽子。

　　兰德手忙脚乱地戴上“思维帽”，开始了变形。片刻之后，他就以战斗铠甲模式回到了路面上，和一架敌机开始了交锋——这个大家伙伸出巨钳横扫，但没有打中。看见兰德不依不饶地从护甲前臂的发射器射出两枚蝎式导弹，敌人也急忙向兰德射击。等离子湮灭光弹撕开兰德脚下的土地，把他震倒在地。但兰德也不甘示弱，第三枚导弹终于钻进了敌机的合金外壳的接缝之中。因维德机甲虽死未僵，它又挥起巨钳再次猛击。但兰德就地一滚，避开了敌人，亲眼看着敌人仆地爆炸。

　　在另一处，露可正在追逐第二具刚加入战斗的敌机，而斯科特则离她只有几个机身远。露可驱赶着敌机穿越长满树木的山谷和丘陵，这时，中尉的面孔出现在红色VT战斗机座舱的通讯显示屏上。

　　“够了，露可——放它走吧。”

　　“可我们不能让这架敌机泄露我们的行踪。”她指出问题的关键。

　　“我们必须消灭它。”

　　“停手吧。”斯科特用更坚定的语气说，“它们已经发现我们了，追到那儿，等着我们的可就不是这样的小规模冲突了。我们回去吧。”

　　露可朝屏幕上的斯科特瞪了一眼，这才改变了VT战斗机的追踪航向。在飞行途中，她无法不注意到机身下方的美景——绿色的山丘和草坪，这里和贫瘠的高地形成强烈的反差。她看见一座城镇，并向斯科特报告了她的发现。

　　“看起来没有人居住。”两架战斗机快速飞越城镇之后，她作出了如下评价。

　　斯科特沉默了—会儿，才说：“这可太好了。”

　　“好什么？”露可问道，但斯科特却再也不肯透露一个字。

　　这座村镇曾是个人见人爱的地方，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镇子里的建筑和村舍涵盖了数百年间的建筑风格，简直就是一个大集锦。

　　然而什么都无法冲淡山谷里的幽静和周围山脉的美景。

　　斯科特命令变形战斗机进驻村镇，并叫兰德协助伦克修理卡车。

　　卡车修好以后，两个人也进入镇子和其他人会合，但玛琳和安妮却执意留在镇外等候清场完毕的消息。

　　即便是逐屋逐户的搜索，他们也没有找到多少补给物资。可兰瑟偶然发现的一个东西，却促成了大闹因维德蜂巢的计划——它同时对斯科特为安妮准备的小小惊喜也有一定的帮助。兰瑟在镇子外围的谷仓里找到的东西是一个生物仿真器。它依靠史前文化能量驱动，用于模仿不同强度和规格的能量辐射。但它并不是抵抗组织的发明。恰恰相反，第二次洛波特战争末期，黑市不法分子设计这种器械的目的却是为了诱捕南十字军的成员。

　　排在斯科特修正计划首位的，是镇子里一座颇为显眼的圆形建筑。它曾经是一座军械库，球形穹顶和柱状炮塔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设置生物仿真器需要相当规模的群体协作，把导线之类的东西隐蔽起来，而原先那个较为普通的计划却只需要在关键位置摆放几个火箭发射器，消耗一些小队从洛基山脉的地底综合建筑找到的物资而已。自由战士们分成两组，露可和兰德负责室内，伦克和兰瑟在军械库外面铺设各种电路。斯科特仍然干他最在行的：监工。

　　一切布置妥当以后，他们派兰德把两位女士接回来。

　　巨大的、金灿灿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安妮和玛琳还并排坐在山脚下的岩石上，一边望着落日，一边等待。

　　“我想生日一定是个特别的日子，”玛琳安慰道，“要是我能记得自己的生日就好了，如果真有的话。”

　　“哦。你当然有，”安妮说。“我可不认为会有其他的可能。”

　　“生日总让你不开心吗？”

　　安妮抱住了自己的膝盖，把脸埋在双手中间。“如果每一个生日都是一场灾难，恐怕这也很难让你高兴。”

　　“可是安妮，每一次都很糟糕吗？”

　　年轻的姑娘开始抽泣，并且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安妮记得曾经有一次，本应该可以开心地过生日的，但却没有。

　　当时因维德人还没有来到地球，而她的父母和威吉特先生都还在世，北半球正和洛波特统治者打得如火如荼，可南方却依然繁荣昌盛。

　　那是在大规模轰炸之前……当时她还住在家里。

　　安妮的眼前浮现出家中简陋的木瓦房，那天她正穿着黄色的裤子和罩衫，阅读父母临行前留下来的卡片。她望着妈妈从市场中为她买来的蛋糕，一个人苦苦思索：为什么他们不能留下来和她共度生日，为什么他们总是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去做。她的耳边回响起妈妈的声音：你爸爸和我会很晚回来，安妮。生日派对结束以后，要记得把碟子洗干净，早点上床睡觉，好吗？好啦，再见，甜心。啊，对了，生日快乐……

　　“不知有多少次我祈祷上苍，希望能够和其他人一样，跟自己的朋友、家人共度一次真正的生日派对。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过生日更糟糕的了。不过，也许我并不真的形单影只……起码我的朋友威吉特先生和我分吃了生日蛋糕。”

　　“谁？”

　　“它是我的猫……不过现在已经死了。”

　　“噢。”玛琳轻轻应了一声，试着理解这种感受。

　　安妮抬头望着昏黄的天空和一朵朵被映成淡紫色的云彩。“咦。

　　天是什么时候黑下来的？现在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谢天谢地，我的生日很快就会过去了。”她叹了口气。

　　突然，两个姑娘听见身后的树丛中传来动物的咆哮声。她们伸出双手紧紧抱在一起，等待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咆哮声越来越响，安妊死命抓住玛琳开始尖叫起来。这时，兰德从暗中出现，嬉皮笑脸地向她们大声说了一声：“嗨。”

　　“兰德，你这个恶棍！”安妮怒喝道。

　　兰德哼了一声，走到她们跟前。“好啦，好啦，别紧张。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不经吓。不过我们得走了，去和其他人会合。”

　　“可是，你的旋风车呢？”玛琳问道，她的手臂还扣着安妮的肩膀。

　　兰德摇摇头。“恐怕我没法载你们去了。开车去太危险，这片地区到处都是因维德人。”

　　玛琳倒抽了一口冷气，旋即又为自己没有察觉到敌人感到奇怪。

　　“斯科特和其他人都躲在村子里。”兰德顿了顿又说道，“我们没办法冲过去。”

　　“这可糟了……”安妮说。

　　玛琳抱紧了安妮让她安心。“恐怕又是一个没有聚会的生日了，安妮。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兰德讥诮地说：“我还真不想提这件事，不过这会儿还有不少比安妮的生日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现在，我们快走吧。”

　　兰德带着她们穿过树林，来到俯视村镇的山脊上，同时他还得保持沉重的表情。防止泄露天机。他也知道这出戏一定让安妮非常难过，为她准备的惊喜也许反而会带来更大的负面效应。

　　“就是左边的那座大房子，”兰德指了指，“做好准备就马上跑进去。”

　　“它看起来真吓人。”安妮直把脸往玛琳的胸口藏，“我怕极了。”

　　“你确定斯科特就在里面？”

　　“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兰德告诉她，“最起码，我离开的时候他们都在。希望没出什么意外。”他开始向山下跑去，“跟我来。”

　　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上面有一根大烟囱，窗户和大门都是拱顶风格，墙上还有两个小一点的天窗。他们都藏在走道边的一棵大树后面，兰德跑到门前，示意她们悄悄地快步跑到他身边。这时，安妮发出了受到惊吓的声音。

　　“里面很黑，你们可要小心。”兰德打开房门，同时提醒她们，“斯科特，我回来了。”他向暗中压低声音说道，“你们在哪儿？”

　　安妮最后一个进屋时，玛琳和兰德都已经不见了。她轻声呼喊他们，但话音里的惊恐却在不停地滋长。“你们都怎么了？”安妮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厅堂，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问道。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要抛下我？”

　　“安妮，到这儿来。”有人在某处呼唤她。

　　“露可，是你吗？”安妮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突然，黑暗中出现了亮光，明晃晃的耀得她睁不开眼，她连忙伸手遮住眼睛。又有人喊她：“睁开眼睛，安妮。”

　　她抬眼一往，只见她所有的朋友都聚在一张圆桌前，上面摆着七副餐具，倒满葡萄酒的高脚杯，整盘整盘的食物，还有一个装点了十七根蜡烛的大生日蛋糕。每个人都向安妮祝愿生日快乐。

　　伦克端起蛋糕走到她的身边。

　　“是你安排的？”她问道。

　　“这是你最喜欢的，”伦克告诉她，“薄荷巧克力。”

　　“瞧我给你准备了什么。”露可说着，抖开了一条针织头巾。

　　“最后，我们祝你生日快乐，安妮。”玛琳说道。

　　安妮盯着大家看了一小会儿，觉得自己几乎无法承受这样的盛情。她忍不住跑出门外低声哭泣，对着天上的星星不停地道谢。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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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并不是一个偷窥狂——至少他不是有意那么做的。他总是发现自己在应该看这里的时候却把目光投向了那里，每当有人提起那次淋浴事件，他总是磕磕巴巴地解释个不停。不过有时候我认为，是妈妈助长了爸爸的这个毛病。我曾经问过她一次，可她只告诉我，爸爸得到了他所要的。然后她笑了。

　　                           ——玛丽亚·巴特里·兰德，《生命之花：超越史前文化能量之旅》





　　蛋糕，糖果，还有礼物，这不过是个开头，斯科特和队员们还为安妮准备了更多的惊喜。刚刚浅啜了几口葡萄酒的安妮，也给大家带来了自己的节目。

　　安妮穿起露可送给她的粉红色薄纱正装，像殷勤好客的女主人那样把高脚杯当作麦克风向大家祝酒。她第一次摘下了那顶从不离身的E，t太阳帽，把头发从中间梳向两侧。

　　“为我们最可爱的自由战士，干杯！”桌前的斯科特举起了酒杯。

　　“谢谢，谢谢你们，女士们先生们，”安妮开始引导自己的听众，“还有我的服装设计师，露可·巴特里小姐，她为我裁制了这件漂亮的礼服。”

　　露可红着脸接受了这番谢词。为了把衣服改成适合安妮的尺码，她化费的工夫不亚于一个真正的裁缝。不幸的是，她还是把褶边裁得过高了一些，这套衣服使安妮看起来像个六岁的小女孩，但没有一个人点破。黄色的高筒袜和棕色舞鞋搭配起来也不太协调，不过他们从地下城市里搜罗物资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要把它们派上这个用场。

　　“露可，我不知道你是这么……这么贤惠。”斯科特在屋子的另一头说道。

　　露可看见他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但决定不去理会它。“你看起来棒极了。”她告诉安妮，还用眼角白了中尉一眼。

　　“谢谢！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漂亮的女王！”安妮踮起脚尖打了个旋儿，结果差点失去平衡。

　　盘腿坐在地上的兰德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有一件事我倒是可以肯定——你不是当芭蕾舞演员的料。”

　　安妮看着他摇了摇头，像是要让自己清醒一些。“你们盼望已久的一刻终于来临，”她就像个真正的主持人，“现在竞选生日小姐的下一位候选人已经来到各位评委面前！”

　　伦克和其他人都会意地配合鼓掌。

　　安妮又变回了自己的嗓音。“谢谢大家，”她对着酒杯说道，“我叫安妮，身高四英尺七英寸，蓝眼睛，我会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完美。”她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到兰德跟前，摆了几个腿部造型，又向他眨眨眼，“除此之外，我的腿部线条也不赖，大男孩。”

　　“我同意。”兰德热情地说，他又一次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安妮又向伦克展开了攻势。“能来到这里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她在伦克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然后带着他的酒杯离开了餐桌。

　　“嘿，等一等，这不公平！”大伙笑成一片，兰德却在抗议，“如果她吻了其中—个评委，那她就得亲吻所有的评委。”

　　安妮刚和兰瑟碰了杯。

　　“噢？是这样吗？”

　　“对。规则是这样的。”

　　“好吧。本小姐要发威了。”她说着又向兰德走去。就在兰德摆好架势送上嘴唇等待亲吻的时候，安妮却把一只酒杯送到了他的嘴边。

　　安妮示意大家停止哄笑后，她又轻轻地飘到靠墙站立的斯科特身边。

　　“现在，大家都别走开，因为我最喜欢的部分——泳装比赛即将上演！”斯科特刚挑起眉毛，她却伸出手合上了他的眼皮。“不许偷看，你这好色的老头！”

　　“现在是投票时间了，安妮！”露可为她打气。

　　兰德也说：“好吧，我投她一票。”

　　“耶。”伦克也站了起来。

　　露可第二个投票，接着所有的人都说：“同意！”

　　“全票当选，安妮。”露可向她宣布，“你是新一任的生日小姐！”

　　安妮走到窗帘跟前，这时大伙纷纷向她祝贺。“天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突然，她自己的声音又回来了，话音里充满了真挚的情感：“除了这一句：这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晚。”

　　然而在这场热闹非凡的聚会上空，几个不速之客正驶向这座被遗弃的村庄：一个来自附近蜂巢的因维德巡逻队，现在是由卡格本人指挥的。在那场摧毁地底城市的大爆炸中，他勉强逃离出来，没有被炸成碎片。随即，瑞吉斯又给他分派了一架新的指挥机甲，和原先那具一模一样。

　　“现在我们是否在向干扰源接近？”卡格向座舱内的通讯器发出询问。

　　通讯器接收了蜂巢监视器刚从村镇中跟踪到的史前文化能量活动的信息，瑞吉斯断定太空堡垒的叛乱分子已经到了那里。根据他们的补给情况，她认为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预计抵达时间：五分十二秒。”瑞吉斯通过联接所有部队的指挥网络告诉卡格。

　　机甲座舱里的卡格扫视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想：胜利即将到来的激动情绪使我感觉自己就像……人类！

　　女士们开始清理聚会现场——没有人要求她们，这是她们的自主选择。通常她们并不需要打扫卫生，但这座房子和小镇自身的某种东西触动了她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虽然玛琳对此感到有些迷惑，但还是自愿留下帮助露可清理桌面、擦洗碗碟。在露可看来，以这种方式消耗水源绝对算得上奢侈，但她重新收拾补给物资的时候，满脑子都想着洗个热水澡。

　　“我从未见过安妮这么兴奋，”露可告诉玛琳，“这是她永生难忘的一次生日。”安妮静静地伏在附近的一张椅子上睡着了。“我根本想不到还能看见她穿得像个普通小女孩。”

　　斯科特正端着手枪守在窗外听她们的谈话。兰瑟发现斯科特待在这里，感到十分奇怪。

　　“你在担心玛琳，对不对？”

　　“是啊。那你呢，兰瑟？你是不是也觉得她很神秘？我指的不是失忆症。比这更严重……就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可以回忆的过去。就像……”

　　“像什么，斯科特？接着说。”

　　可是斯科特却紧闭双唇，摇了摇头。

　　兰瑟心照不宣地叹了口气，但他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斯科特，除非对方率先开口。“我看她不太可能趁大伙睡觉的时候把我们全都害死。不过我同意你的看法，她是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也许我们应该再给她一点时间，等待水落石出的那一刻。”

　　斯科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他正要说出事情的关键，兰德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嘿，伙计们，你们真的认为因维德人会在今晚出现吗？”

　　兰德话中有话，像是还打着他自己的小算盘。不过，兰瑟没有触及他的潜台词，照直回答了他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兰瑟告诉他，“不过相信我，它们要是不来更好，今天的节目已经够多的了。”

　　兰德乐了，他嘿嘿一笑。“是吗？也许你是觉得够了。不过我觉得真正的晚会现在才刚刚开始。”

　　兰瑟眉头一拧。“兰德，你脑子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洗干净碗碟，露可和玛琳叫醒了安妮，她们拿出一大包薄荷糖，给了她又一个惊喜——刚才聚会的时候，她们故意没有把它取出来。

　　“薄荷糖！”

　　露可拍了拍安妮的肩膀。“我就知道你那几袋子撑不了多久。”

　　安妮爱冷地抚弄着这个袋子，终于忍不住哭起来。“除了想过一个真正的生日，我第二迫切的愿望就是……薄荷糖……”她把脸埋在了玛琳怀里。

　　“只要你喜欢我们就高兴了。”露可笑了，“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每年只能为你过一次生日。”她打个哈欠伸了伸懒腰，“现在，我们三个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

　　浴室就位于房子的后部，屋子里贴满了瓷砖，顶部有一个淋浴头，凹陷的浴盆大得可以容纳四个人同时洗浴。露可发现这间浴室的时候，兰德就到过那里。兰德知道，她一定会想方设法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至于时间，那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因此，他早在露可、玛琳和安妮走进浴室之前，就守候在浴室外墙唯一的窗户底下。当发现三个姑娘同时走进浴室的时候，兰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有这样的好运气。

　　兰德反复给自己编造理由，用“不清楚屋子里有什么”来欺骗自己。如果有人问起，他就以站岗放哨来应对。要知道其他人都在屋子外头擦拭武器以消磨时间，等待因维德人追踪到兰瑟在军械库留下的装置，那么，完全可以理解当听到异常的声响时——他为什么要探出脑袋向窗户里张望，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座看似荒废的村镇里潜伏着什么东西。

　　但他没有想到这扇该死的窗户竟然那么高，他不得不爬上一堆并不牢靠的木料向屋内窥视。可他却大失所望地发现窗玻璃蒙上了一层雾气，变得十分模糊，而且屋子里到处都是热水产生的蒸气，形成了另一道视觉障碍。

　　尽管如此，他还是辨识出浴室里的一系列画面。比方说。他知道玛琳褪下了长裤，安妮抛开了礼服，露可也脱下了她的跳伞服、胸罩和内裤……至于每一个细节，就只能依靠想象了。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在木料堆上踮起脚尖，把眼睛和双手都紧紧贴在玻璃上。

　　安妮走进浴盆时，他脚下所踩的木料开始滑动。

　　“水已经够热的了。”安妮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大龙虾。”一丝不挂的露可和玛琳都嬉笑起来，但她们的笑声却遮盖不住窗外发出的响声。

　　兰德赶忙伸手扒住窗台屏住呼吸，希望木料能够停止滚动，可它们却从上往下滚个不停，还不时撞到房屋的外墙上。起先，他既无法断定姑娘们是否听见了外面的响动，也不清楚她们是否注意到他所在的位置，可是浴室里却突然变得一片寂静。

　　我只是在寻找异常响动的来源，兰德反复向自己灌输这句话。

　　我只是在寻找异常响动的来源。

　　“嘿，有人在外头吗？”安妮问道。

　　听到安妮的声音，兰德赶忙向后倒退，可是木料堆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垮塌，使他一屁股摔在了地上。他刚爬起来，窗户就打开了，随着向外涌动的云雾状蒸气，一大桶冰凉的冷水结结实实地浇在他背上，激得他猛然从地面上蹦了起来。

　　“这下该够你消火的了，兰德。”他听见露可说道。

　　“我只是想看看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兰德大喊一声作为圆应，然后灰溜溜地向房子的正面逃跑。

　　天上的因维德部队逼近了小镇，如同一群煞星划过天界。

　　“预计三分四十四秒后将抵达目标。”卡格告诉自己的士兵，“扫描系统发现有史前文化能量在活动。记住：他们是洛波特叛乱分子，他们不可能被驯化为种植园所需要的农民。彻底消灭他们。”

　　兰德进屋的时候，斯科特和其他人都已经在里面了。兰德拿了一条毛巾反复擦拭自己的头发，好让头皮暖和一些。伦克展开他的睡袋，斯科特也在擦拭爆裂枪的枪口。

　　“我突然觉得因维德人也许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愚蠢。”兰瑟站在窗前说道。

　　“别担心，它们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斯科特告诉他，“睁大眼睛继续监视。”

　　兰德打了个寒颤，把毛巾挂在他的脖子上。“阿嚏！”响亮的喷嚏吸引了屋子里所有人的注意。“我永远也猜不透女人的心思。她们总是说男人不懂得欣赏她们，可等你用自己的方式欣赏她们的时候，她们又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像遭到血腥谋杀一般拼命地尖叫。”

　　兰瑟向兰德投去责备的目光。“欣赏和偷看完全是两码事，兰德。”

　　“啊，你又知道些什么？”兰德生气地反问。

　　斯科特没去理会他们，他向伦克询问起设置在外面的所谓“罗马焰火筒”的情况。

　　“那是我为安妮生日准备的一件礼物。”伦克解释说。

　　这个时候，安妮又回到浴室，在露可的帮助下清洗了头发。她询问玛琳是否谈过恋爱。

　　“斯科特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玛琳给自己打上肥皂，“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我也只能给你同样的答案：我不记得了。”

　　“你怎么会连谈过恋爱没有都记不得？”安妮惊讶地问。

　　玛琳耸耸肩。“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是个会呼吸会走路的行尸走肉——我甚至记不得自己的人生理想。”

　　“你的人生理想就是找个男人，”安妮的态度非常肯定，“每个人郝知道。露可就已经找到了她的如意郎君。”

　　给安妮做头部按摩的露可把手停了下来，略微把头一摆。“如果你说的是兰德，”她正视着安妮的脸，“还是让我给你点拨点拨吧。首先，关于找男人那件事——嗯？！”

　　玛琳正一脸恐惧地盯着她们。

　　“它们来了！”玛琳尖叫道，“因维德人来了！”

　　军械库里的生物仿真器持续不断地发出尖利的嘶吼，向外部发送假信号。

　　男队员们也发现了因维德人，因维德人的机甲正像自由战士小队料想的那样，排成了圆环阵形。

　　“记得提醒我，向发明生物模拟器的天才致谢。”兰瑟说着拿起了他的武器，“简直像魔咒一样灵验。”

　　斯科特第一个跳出窗户。“伦克，到姑娘们那里去。兰德，出去的时候带上炸药。今晚的第二出好戏要开演了。”

　　斯科特、兰瑟和兰德悄悄溜出屋子的时候，卡格也在向他的部下发号施令。它们在距离这座圆形建筑五十码开外的地方降落，四散开来占据了有利位置。这时，瑞吉斯的声音从通讯网络里传来。

　　“你们已经到达了干扰源的中心。”

　　“把这些太空堡垒的叛乱分子包围起来，”卡格命令道，“绝不允许一个人从我们的手掌心逃脱。”

　　“扫描仪显示，史前文化能量辐射信号具有明显的洛波特技术特征……”瑞吉斯向散布在周围的战斗单位提供了最新的信息。

　　“这一次我们绝不会让你失望，我的女王。”卡格才刚开口，瑞吉斯就打断了他。

　　“不过，你们的数据出现扰乱。史前文化能量活动的分布模式过于稳定，这是反常现象。我们探测不到波动频率和幅度的变化——也许那是事先合成的矩阵波。”

　　“不可能！人类根本使不出这样的手段！”卡格抬起配备了火炮的机甲臂。

　　随着最新数据的接受和传输，卡格机甲座舱里的显示屏也在不停地闪烁。“我们的生物探测器在那座建筑物里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迹象，”瑞吉斯的声音继续说道，“主脑皮层显示，这很可能是个陷阱，失败的几率每过五秒就增加一倍，如果你们还停留在原处……”

　　卡格伸手关掉了音频信号。“开火！”他命令。

　　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流撕裂了军械库的圆弧形外墙，爆炸吞没了房子的球顶，冰冷的空气里充满了雷鸣般的巨响，炫目的闪电照亮了夜空。卡格不停地叫嚣着：“开火！开火！”催促他的士兵用更加猛烈的炮火造成更大的破坏，尽情宣泄瑞吉斯在他心中郁积的误解和挫败情绪。

　　然而，在钳形飞艇组成的包围圈之外，人类也需要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突然，建筑周围的树丛里突然发生了爆炸，震得卡格莫名其妙。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下被冲击波卷起相互撞击，然后拖着黑烟坠向建筑物的石墙，残余的机甲也被震波掀上半空，整个编队伤亡惨重，铁钳、扫描仪和机甲部件转瞬都变成了灼热的残片，就连他的座机外壳也被弹片和满天飞舞的残骸打出了几个破洞。突然，他感到自己的机甲被翻了个底朝天，敌人的炮火就像暴风一样把自己给打倒了。试图升空的震爆机甲就像明亮的火球被一具一具地敲掉，雨点般的碎片和残骸落满了战场的每一处。

　　“就像在木桶里打鱼一样容易。”包围圈外的兰德说道。

　　伦克也在窗前欢呼起来。几位女士身上只围了一条浴巾，就到前厅和他们待在一起。安妮兴奋得一蹦三尺高，结果浴巾脱落下来，一阵波涛汹涌，幸好伦克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爆炸现场，什么都没看见。

　　“轰——隆！耶！我太喜欢它了！”

　　“哇！这是最棒的生日礼物！”

　　这时，残余的几具因维德机甲，包括它们的指挥舰都升上天空撤退了。

　　“好，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阿尔法战斗机了。”斯科特告诉兰瑟和兰德，“我们走！”

　　三个人穿过屋子向藏匿战斗机的地方跑去，一边向伦克和裹着浴巾的队友们招手。兰瑟停下脚步说：“你们先别睡觉，我们的飞行小子还有好戏在后头呢。”

　　“还有节目？”安妮整了整身上的浴巾，“你们几个现在要干什么？”

　　“你等着瞧吧。”话刚说完，兰瑟就快步追赶斯科特去了。

　　伦克跳出窗户，冲着安妮高深莫测地笑了笑。“我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说完，也一溜烟跑远了。

　　几个姑娘交换了一下迷惑的眼神，这时，天空中出现了焰火。

　　露可笑了。“他没有骗我，那些东西真的是罗马焰火筒。”

　　安妮望着她。“你是说你早就知道？”

　　“只知道一点儿。”

　　因维德机甲以为天上的焰火是某种致命的导弹，为了避开它们，纷纷落荒而逃。看到敌人被惊扰得越慌乱，斯科特就感到越满意。

　　事实上，卡格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往蜂巢的时候，他也向瑞吉斯汇报了所有的情况。

　　然而斯科特没有下令追击。恰恰相反，阿尔法战斗机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白天演练过的机动飞行。

　　“太棒了，不是吗，安妮？”玛琳靠在窗前说道。

　　“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生日。”这个十几岁的姑娘说道。

　　“恐怕我们当中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日。”露可说道。

　　而它却真的实现了……这不是一个梦！

　　这时，姑娘们看见了空中留下的字迹，露可读了出来：“生日……快乐……”

　　在半空中，兰德也说：“我敢打赌，亨特上将绝对想不到你们竟然会动用阿尔法战斗机干这种事情，嗯，斯科特？”

　　斯科特笑了，突然他发现兰德偏离了航向。“你到那儿去干什么？”他问道。

　　兰德没有回答，而是继续在天上书写自己书法。窗前的三个姑娘看见，兰德的阿尔法战斗机在生日贺词下拼出了“薄荷”的字样。

　　露可不屑地哼了一声。“怪不得兰德要写你的名字。”，

　　“噢，是吗？”安妮叹了口气，把脸从窗前移开，“我想这个绰磅总比‘小家伙，来得强些吧。”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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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取这颗星球(地球)之后，瑞吉斯就面临着如何处置人类的问题。她从以往的经验得知，尽管人类看起来要比泰洛人落后，但他们却会变得十分危险。所以最终，她只会留下百分之一的幸存者作为史前文化能量农场里的劳工，但这必须是在所谓的“反复实验期”结束之后。在此期间，一些不走运的人就成了实验样本。幸运的是，大多数实验品或早或迟都已死亡，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半人半鬼的幸存者逃回了他们惨遭蹂躏的故乡。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德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兰德是这样记载的：

　　“当我们经过小镇的时候，这些士兵已经死了一个星期，可是镇上的人刚刚准备给他们下葬……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压根儿不相信沿途听到的传言，但可以肯定的是，镇子里有太空堡垒的战士在活动。他们和斯科特一样，是在那场不走运的突袭中幸存下来的火星师成员。在距离因维德控制区这么近的地方竟然会有一座人口稠密的村落，这件事本身就非同寻常，更何况还能见到自己的战友，斯科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我至今还记得他跨骑着旋风车停在小镇的主干道上，满脸笑容地向外界宣布我们到来的那一幕。但没有几个人上前迎接我们，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这又是一座乡巴佬和流氓恶棍控制的鬼城。但我们很快就知道，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到墓地参加葬礼去了。

　　虽然斯科特没有马上动身，但最终他还是去了那里。葬礼正在进行，于是我们就待在人群的外围等待，直到众人渐渐散去。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葬礼结束后，斯科特走上前去，向在场的士兵首脑做了自我介绍——首脑是个高个子军官，穿着和斯科特一样的灰色高领军服，戴着一副太阳镜。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个光鲜体面的家伙叫什么名字，回想起来，除了简单的握手之外，那会儿我们几乎再没有进行过其他的交流。

　　他们到这里已经几个月了，他们知道反射据点南部的某个地方有一支部队正向北方大陆进发，并且那支部队的成员希望能移遇见火星师的幸存者。他们见证了过去的一些军事行动，但他们决定在这里盘桓一阵，等大部队抵达后再继续进发。他们都听说过斯科特的名字，当他们得知远征部队已经上路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十分激动。他们掌握了不少关于反射据点的情报，但在他们讨论根本性的问题之前，还有不少事情需要沟通。

　　墓地里又添了三座新坟，上面只标记着简陋的木头十字架，其中一个十字架上扣着一顶面甲完全碎裂的‘思维帽’。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因维德人光临了小镇，并且留下了它们的纪念品，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分析，这三个人是被一个独来独往的车手杀死的，他的名字叫做达斯第·阿里斯。最后的一起谋杀，使这个叫阿里斯的杀手杀死的人数增加到了十三个。

　　除了因维德人，竟然还有其他人与军人为敢，这令斯科特感到难以接受。他向那名军官询问阿里斯的情况。

　　“我们也不太了解他的情况，”那个人答道，“我们只知道他专门和军人过不去。”这名军官一脸阴沉地看着他的部下，“有些人甚至声称他是杀不死的。”

　　我并不想了解这些，但斯科特却很想知道三个人怎么会栽在一个独行客手里。我懒得向他们点破，一个人不可能打败一群人却毫发无损。很显然，斯科特已经联想到了因维德人。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似乎让斯科特想起了沿途遇上的叛徒。伍尔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听起来还真是个神秘的家伙。”兰瑟说道，“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吗，嗯？”

　　斯科特用更加坚定的语气说：“你们必须掌握更多的信患。”

　　我很高兴，因为我并不是队伍中唯一被怀疑的对象。但这个军官却不想更多地谈及阿里斯。“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他耸耸肩，“目前所有的信息都来自于传言。”

　　“达斯第·阿里斯，是这个名字吧？”斯科特重复了一句。

　　“这是我们听他说过的唯一一个名字。”

　　“兰瑟又想起了人类当中的叛徒。

　　“伦克双掌一拍。‘要是他胆敢对我们下手，我就一拳打烂他的脸。”

　　真是太棒了，我想。我看着那三座坟茔，脑子里却在想自己的头盔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样子。

　　“我们必须缉捕他，”那个军官告诉斯科特，‘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干吗，中尉？’

　　斯科特警觉起来。“在了解更多的事实真相之前，我不希望我的人卷入此事。”

　　“这个当然，中尉。你是不用着急，等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全都死光……”

　　我倒吸一口冷气。没有人能这样跟斯科特说话，除非你正用H－90指着他的脑袋。幸好，兰瑟走上前来打了圆场。他自愿提供帮助，要知道他也只能这么做。大块头伦克也跟着表了态，我想对于斯科特来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台阶。

　　“你们不会后悔的，中尉。”那名军官向我们表示了感谢。

　　至于我。当然已经懊悔得不得了了，不过在场每一个人都在说狠话，而且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们把安妮和玛琳留在后方——这使得我们的生日小姐大为恐慌。毕竟，她满“十七”周岁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她有充足的理由参与这次“有趣的活动”。她的原话是这样的：“这就是不公平！”

　　露可对此的意见倒是不小。不过直到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行动之后，她才把心里话说出来：

　　“公平？她真的说了公平？”

　　我把安妮的原话一字不差地通过头盔内置的话筒转述给露可，然后露可笑了。我们都穿着战斗护甲，并排穿越上一次阿里斯现身过的贫瘠旷野，接近那三名士兵的尸体被发现的地方。这个地方曾被人称作“狭地”，地名的起源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在我们看来那不过是一片平坦的荒漠，和我们离开山脉地带后穿越的废弃地没什么两样。斯科特和兰瑟就在我们南面的某个地方，伦克则驾车载着其他几个士兵。

　　我把自己是多么讨厌这档子事的想法，全都告诉了露可。“我是说，反射据点的事该怎么办？才一转眼的工夫，我们就变成了雇佣兵，或者说别的什么类似的角色。”

　　露可居然破天荒地同意了我的看法。真是奇怪，自从爬浴室窗台的事件结束之后，她就一直没搭理过我。那段时间里，我总是怀着歉意低三下四地跟她说话，可这一次我建议两个人分头搜索这片地区。她却明确地表示反对。

　　“如果你无所谓的话，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会更好些。”

　　用不着她说第二遍，我敢肯定自己正在头盔底下偷笑。这时，因维德人的机甲出现在山丘的上空。

　　“要是刚才我们贸然分开会怎么样？”露可在战术网络里嚷道。

　　五具机甲向我们逼近：四具棕褐色的钳形战斗机甲，领头的是一架漆成蓝白色的新型号，我们曾经在地下城市见到过这种怪物。

　　这显然无法避免——我们的旋风车可能是数平方英里之内，唯一发散史前文化能量的物体。在我们分头行动之前我就跟他们说过这件事，可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

　　领头的敌人向我们开了几炮，不过我们已经完成了提速，避开了炮火的攻击。我们分头前进，可那个大家伙却始终咬住我不放。而露可也被钳形飞艇缠得腾不开手。我看见她漂亮地避开爆炸的火花，跃上半空变形为战斗铠甲模式。她几乎立刻就开始反击，向其中一个追踪者射出了一枚蝎武导弹。我真想为她鼓掌叫好。但却始终忙于躲避敌机的炮火，实在腾不出手来。在我的前方有一块低矮的台地，我便在它的底部作蛇形机动，在敌人的机甲进行下一波攻击之前转换为战斗铠甲模武。我在侵蚀风化的山体附近盘旋，和敌机互相对射，但我无法瞄准敌机的薄弱环节。因维德人像高耸的铁塔俯瞰着我，一边用下颚部位的两个小炮口向我倾泻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这种火炮的存在。一分钟以后，我摆脱了这个家伙击寻找露可。当我们并肩着陆时，她说：“我们可别再碰上这种事情了。”

　　“要不是敌人首领射出炮火又迫使我迅速跳开，我肯定会笑的。”

　　当我们再次落地的时候，露可的声音里带上了几分恐慌。“真糟糕，兰德！敌人太多了！”

　　“情况一直是这么糟！”我喊道，“靠近那个大家伙，想办法瞄准射击！”

　　另外四具机甲重整队形向我们逼近。我们抬起前臂的导弹发射器，这时，露可瞥见附近的小山顶上有什么东西。我转过脑袋，恰好看见了一道金属的反光。

　　“那是什么？”露可问我。

　　我对她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是朋友，我们可真的麻烦了。”

　　因维德人也看见了那个东西。很显然，它们立刻断定那是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几具机甲经过我们上方时一枪未放，就径直扑向山顶。我想那一定是斯科特，要不然就是驾驶卡车的伦克。不过我又考虑了一番，因为这几具机甲并没有发起攻击，它们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掉转方向朝远处飞去。

　　我想它对我们没有恶意。”露可说着向前走了几步，想把那个物体看清楚。不过，这根本没有用。我跟在她后面告诉她，如果它婶我们没有恶意，刚才就应该向敌人射击。我猜想那是一具因维德指挥机甲——也许是橙色和绿色条纹交错的那一具，前一段我们曾经见过它。

　　当那个物体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过是一辆配备拖斗的摩托车，驾车的是个男人，他身按斗篷，头戴西部风格的帽子。我们和他对视了几眼，这时他突然从车上滚落下来，显然是受了枪伤！

　　这个游侠受了伤，但是他还能够驾车。露可坚持要为他护理受伤的胳膊，他带着我们到了一片河水环绕的树林，在我们进入小镇的时候曾经淌过这条河流。他个子很高，相貌堂堂，脸上却带着一种被人遗弃的神情。他的头发从中间向两侧分开垂落在肩膀上，他很久没有刮脸和沐浴，但这些在露可眼里却都算不了什么。她乐于为这个沉默的牛仔实施护理，我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打量着他的座驾，这辆车并不寻常——它配备了一对越野型号的排气管，以及一个多管导弹发射架(起先我还以为那是摩托车的拖斗)——而且我听到了他们的每一句对话。此刻，我已经断定这个男人是园维德人的密探。他声称对于因维德人没有攻击我们反而掉头离去这件事和我们一样惊讶，但我压根几就不相信他说的话。

　　露可和我卸下战斗护甲，陌生人也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

　　他解开肩膀一侧的防水衣，以便于露可用旋风车急救箱里的镊子为他检查伤口。露可竟然从他的伤口里取出了一枚老式的子弹头！即便如此，露可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忧虑神情。

　　“这样就好多了。”露可说着，把那颗小小的弹头丢到地上，开始对他的伤口进行消毒。

　　这个男人还是那样淡淡地向她道谢，我开始讨厌他那种过分清晰的语调。一阵微风吹过树林，突然发现的一丝异样，使我加深了对这个男人的怀疑。风吹起他的防水衣，露出了里面的东西：他的胳膊和胸膛的很大一部分都覆盖着某种亮闪闪的合金。露可一定也看见了，因为我听见她询问这个游侠名字的时候抽了一口凉气。

　　“对不起，先生。我并不想令你难堪。”她急忙添了一句，“你的身上出了什么事情？”

　　“我很高兴，因为你看见它的时候没有吓得落荒而逃。”陌生人慢条斯理地说，“人们通常都是这样的反应……这么说吧，那是我们的因维德朋友留给我的小礼物。也许你会认为我很幸运。因为它们竟然让我活了下来。”

　　露可做了个鬼脸。“我想这一定更糟……”她让这个男人脱下防水衣，好为他裹上绷带，“起码你逃出来了。”露可调皮地朝他一眨眼，“听着，我不是医生，所以你最好还是找个懂行的人帮你处理一下。”

　　这个游侠几乎笑了起来——也许对他来说，把紧闭的嘴唇向两边微微撑开就算是微笑吧。无论如何，他还是很客气地说道：“你刚才说你的名字是……露可小姐？为一个陌生人提供这样的帮助，露可，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

　　“露可羞红了脸，我看见她突然指了指那个子弹头。‘可它不是因维德人使用的武器。”她接着说道，“它们的军械库里没有这么原始的东西。”

　　“陌生人刚要回答，我却上前两步，用伽蓝德手枪指着他躯干部位：“你说对了，露可。因维德人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这个游侠是个密探。”

　　“你这是干什么？！”露可冲着我喊道，“把枪放下！”

　　“我要他先告诉我，他是怎么支走因维德人的，要不就从胳膊里的那颗子弹说起。”

　　那个游侠盯着我看，脸上流露出遗憾的神色。“如果你非得知道的话。这颗子弹是我自已的枪打的，一次走火罢了。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在摩托车的座椅附近找找，孩子。你会发现底下藏着一枝过时的左轮手枪。”

　　“你是因维德人派来的密探。”我向他怒喝的同时，根本没有理会那枝枪，因为它的确有几分可信。

　　“如果真是这样，你已经是个死人了，孩子。”

　　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不过我没往心里去。我挥挥手枪示意他站起来，这时露可早就站起来开始不停地骂我。

　　“他不是敌人，兰德。而且——他受伤了！”

　　我叫露可站开些，同时命令这个男人站起来。他缓缓地，甚至懒洋洋地直起身子，说他十分感谢我们的帮助。“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平端武器指着前方，可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突然拔枪我甚至向他身后的树干开了一枪以示警告，可他的手还是滑向了枪套，他显然断定我不会那么残忍地把他打死。他一枪打中了我的右手，震飞了双手握持的伽蓝德手枪。

　　“我又一次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本该先开枪，再提问的——第一次是和伍尔夫，现在我的对手换成了克林特·麦格林特先生。上帝保佑，如果我还有机会用枪指着别人……

　　尽管如此，露可还是立刻跑到我跟前仔细检查了我的手，当她发现我只是擦伤了点皮，便粗鲁地放开了我的双手。

　　“我想你这下该满意了吧！”她火冒三丈，“你差点被打死！”

　　陌生人瞟了我一眼。“我跟你说过，孩子，如果我是它们的人，就绝不会留下活口。”

　　“我望着露可，希望理清自己纷乱的情绪，我认定都是她的过错，是她的和善惹出了麻烦。

　　我悻悻地退到一边，心里却嫉妒得要命。

　　我一个人护理着手上的伤口和受损的自尊，让露可和那个陌生人在河边独处一段时间。但我并没有等得太久。太阳快要落山了，我想斯科特和其他人一定在为我们的安全担忧。我把达斯第·阿里斯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而我们来到这里的就是为了找他。

　　露可和她的英雄偶像离我太远，我无法听见他们的对话。但我从她的体态看出，他们似乎显得过于亲密。因此，我终于发动了旋风车，开到他们跟前才停下来。

　　“抱歉打断你们的谈话，不过现在我们得回镇上去了。”我对她说，“感谢你的朋友的盛情，我们走吧。”

　　陌生人看了我一眼，又把脸别过去对着露可。“我也得走了。”

　　“真是遗憾。”我说道。

　　他没有搭理我的讥讽。我催促露可尽快上路，然后驾车轰鸣而去，心里希望他俩别再搞什么依依惜别之类的花样。

　　几分钟后露可追了上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俩谁都没有开口说话。后来她反复对我说，我从一开始就看错了人——那个没有名字的男人。正如他说的那样，地球军队被因维德人打败后不久，他就被因维德人抓去当作实验样本，很显然，他的右半身被完全切除，替换成了合金部件。更加糟糕的是，他的朋友们竟然袖手旁观，没有一个人肯出手相救。露可坚持认为，他是个特别敏感的人，而我却表现得像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没有把两者进行对比，可我却在思索这个陌生人到底是何方圣贤。我想我被露可对他显而易见的依恋困扰侧了。“我还有些事情需要了结。”当露可邀请那陌生人同行的时候，他是这样答复的。

　　“回到镇上的时候，我已经被露可说服。我感到自己犯了错，期且不再记恨露可的所作所为。虽然我并不害怕公开认错，但我还是收回了我的反对意见，并对此事不置一言。

　　“兰德，你跟我说实话。”当我们从旋风车上下来的时候，露可说道，“为陌生人提供救助，难遭是错的吗？”

　　“你是对的。”我告诉她，“无论如何，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当时我想当然地认为，露可只是想安慰一下我早已袒露无遗的占有欲。后来我才明白她的真实想法：她早就知道自己救助的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和我们根本毫无关联，它完全是另外一类截然不同的忠诚……

　　我们一路打听斯科特的行踪，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座西部电影里的那种酒吧兼旅馆。但是，黄衣舞者的出现令我惊讶得差点昏倒在地。我还以为她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和我们同行的途中，她只出现了一段时间，就在这场怪异的战争中彻底烟消云散。因此，当我看见兰瑟穿着绿色的束腰外衣，头戴无沿女帽，紧身裤上系着一条粉红色腰带的时候，我觉得实在难以接受如此强烈的反差。黄衣舞者正在演唱一首十分压抑的《孤独的年轻战士》，酒吧里的斯科特和伦克也显得十分震惊。”

　　“这时，门外进来了几个镇上的士兵，他们宣称得到了一张达斯第·阿里斯的照片，要把它转交给我们。传看照片的时候，露可和我还有其他人都在酒吧里。照片上的面孔显然就是那个神秘的陌生人，这张嘴里叼着烟的照片显然要比真人看起来更加邪恶。

　　“我期待露可有所表态，起码看我一眼也好，但她却不动声色。

　　面对着她，我整张脸都扭曲了，随即开始大喊：

　　“看见了吗？——我一直是对的！”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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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非要从阿里斯事件中找出一条科学结论，那就是：人类和史前文化能量是根本无法融合的。因维德人呢？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而且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

　　                                    ——冥涛，《史前文化能量：超越机甲之旅》





　　露可拨开人群，缓缓走出了酒吧。露可看见那群士兵捏着达搠第的照片，并流露出急切地想要置他于死地的神情，她意识到每个士兵可能都有几个朋友死在他的手里。他们开始询问她为达斯第所做的事，她则敷衍了事。在暗中，露可坐在酒吧外的台阶上，一边听着屋里的士兵猛灌烈酒，一边发誓要报仇雪恨，但她心里却在想自己为什么总是会爱上那些坏男人，尤其是不合群的独行客。在沟渠城，她和罗米以及蓝色天使的其他成员混在一起的时候，她自己也是个不法之徒。她无法否认她在达斯第身上发现了几分高贵的气质。

　　她又回想起自己瞥见他胸前的金属板和人造手臂的情形。“我的朋友们压根儿就没有阻止它们。”她记得他这么告诉过他，“他们没有圈图营救我，甚至没有人帮我解脱这种痛苦……”然而这些说辞并不能让他无休止的谋杀变得正当。

　　露可听见兰德说话的声音，便回头向酒吧的方向望去。他正在告诉周围的人，在哪儿可以找到达斯第。但他没有提及他和露可与达斯第共处了一段时间的事情。兰德又以他惯有的作风保护着露可，但露可对他不但没有丝毫感谢之情，反而气愤得要命一此时此刻。

　　露可只想把兰德掐死而不是向他道谢。这个兰德，表面上看他傲慢自大，又喜欢挖苦讥讽，实际上却是个相当敏感的人——不过总带着强烈的乡巴佬风格。

　　露可闭上眼睛，用手按住前额像是在祈祷：我早就知道他是他们要找的人，但我却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残忍；也许兰德是对的——也许他是因维德人派来的密探。当露可抬起头时，发现玛琳正站在自己面前。

　　“你还好吗？”玛琳问道，“我看见你在酒吧里情绪十分低落。”

　　“我太激动了。”露可心不在焉地说道，这时玛琳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玛琳神神秘秘地说：“我想你该把一切都告诉我……你知道，我并不想打探你的秘密，可是看你这副样子，我想你需要找个朋友一吐为快。”

　　露可叹了口气，拉住玛琳的手。“很抱歉，玛琳。事实上，我脑子里想的正是我的朋友。”

　　“你愿意跟我说说吗？”

　　露可让玛琳发誓绝不泄露她们之间的谈话，然后，她就把之前遇上因维德人和那个受伤的骑手，并且为他做了医护处理的事情说了一遍。“他就是达斯第·阿里斯。”露可承认了其中的关键，“我想我一开始就预料到是他，但我却不肯相信。当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之后，我甚至为他感到难过。如果没有人拿出那张照片，也许我什么都不用说，可现在我却要向他们撒谎。”

　　“兰德不会把你捅出去的，但他却不知道你的感受。”

　　露可淡淡一笑。“噢，他知道的。玛琳，他知道……”

　　天上下起了小雨。雨点洒了一阵，露可才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她听见士兵们在酒吧里讨论猎杀达斯第的计划。她突然站立起来，把玛琳吓了一跳。“我不能傻待在这儿，我必须找到他。也许我能在他被打死之前说服他投降。”

　　露可快步向远处跑去，把玛琳一个人留在了雨中。

　　一个钟头以后，斯科特带着一群洛波特战士穿过了沙漠。兰德驾驶一架阿尔法战斗机(贝塔战斗机的能源几乎全部耗尽了)，指引五名旋风车骑手前往他和露可上一次见到阿里斯逃亡的地点。伦克的卡车也尽可能地跟了上去，车上还载了镇上的两个士兵。但没有人知道露可到哪里去了，兰德虽然知道个大概，但却什么都没说。

　　雨越下越大，贫瘠的土地变成了一副地狱般的惨状。不过，斯科特早就习惯了地球上的气候。除此之外，他也对这次追捕阿里斯的行动产生了兴趣，尽管起先他根本就不想插手。也许他相信这件事情将会出人意料，十分有趣，故事会比其他人告知的情况都更能打动他——一个拥有金刚不坏之身的法外凶徒预谋要把太空堡垒的战士一个一个全部杀死……尽管如此，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因维德人派来的密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杀人的动机。还不止这些。斯科特甚至开始怀疑兰德向他隐瞒了一部分事实真相。斯科特根据兰德的描述，断定兰德和露可并不只是偶然遇见阿里斯那么简单。可是兰德为什么要撒谎？斯科特想弄个水落石出。现在反射据点已经近在眼前(而且镇上的士兵也为他提供了补给物资)，他们必须解决掉这个神秘人物，才能重新回到原先的轨道。

　　仿佛是要加重斯科特的担忧一样，由十五具因维德机甲组成一编队突然在云层里出现。

　　“在十二点钟方向发现因维德人。”兰瑟通过战术网络发出警讯，“敌人的数量很多！”

　　斯科特打个手势让旋风车的骑手们散开。“我们来了，兰德。”他向阿尔法战斗机呼叫，“执行标准作战计划！”

　　变形战斗机座舱里的兰德忍不住笑出声来。所谓的标准作战计划不过是他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其含意就是：不要在奋力杀敌的过程中误伤自己人。

　　兰德祝他们好运，然后驾驶战斗机飞向敌群。他看见敌人的编队由一群钳形飞艇和一具蓝色的机甲组成。他立刻摧毁了一架敌机，可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全都花在躲避其他机甲射来的等离子湮灭光弹和激光炮火上。尤其是那架蓝色的机甲，它紧紧咬住了兰德驾驶的战斗机的尾巴，显然是要报仇雪恨。

　　“敌人太多了！”兰德在战术网络里大声呼叫，战斗机在灼热的炮火和等离子湮灭光弹流中上下避让，却始终无法摆脱那群敌人。

　　“露可到底上哪儿去了？我们需要她的支援！”

　　在沙漠的另一头，露可遇上了逃亡的要犯。红色的变形战斗机刚现的时候，阿里斯差点向它开火，但在最后一刻他终于认出座舱里的露可，便停住了手上的动作。这时候，露可已经站在战斗机下垂的机鼻旁边，毫不在意天上飘落的雨点。达斯第还像上次那样穿着防水衣、戴着帽子，武装越野摩托就停在他的身后。“你到这里很危险。露可。”

　　“这我知道。不过我必须冒险，达斯第。”

　　他会意地笑了笑。“这么说你知道我的名字了，嗯？你还想多了解一些和这个神秘杀手有关的事情，对不对？”

　　“也许是吧。”她一边说，一边考虑是否该向他多透露点情况。

　　“对你而言，我已经没有别的秘密了。”不等她把话说完，他就回答道，“回到你的战斗机上去，别再给自己惹麻烦了。”

　　“可是麻烦已经惹上了。”露可说道，“今天下午，虽然我并不想知道你的身份，但我还是在镇上得知了。现在，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达斯第回过头向他的摩托车走去。“我还有事要做，露可。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些。”

　　露可撩开脸上湿漉漉的头发。“我竟然以为能够说服你不再杀人，我真是愚蠢。这都是你逼的，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她抽出枪对准了他，“我是个十兵，达斯第，和他们一样。我要保护自己的朋友。”

　　露可看得出，达斯第对露可的行为吃了一惊，但却没有拔枪相向的迹象。“我不想伤害你，露可——”

　　“不许动，否则我就开枪了。”她警告他。

　　“你犯了一个错误。”过了片刻，他才说道，“把枪收起来，听我说好吗？别逼我做后悔的事。”

　　露可张大了鼻孔，但她没有让达斯第的言辞冲昏自己的头脑。

　　她想起他对兰德射出的那一枪，想起传说中的不死之身……她终于垂下了枪口，达斯第也向她道了声谢谢。

　　“还记得我在河边告诉过你的话吗，露可？关于因维德人抓住我做实验那一段？”他掀开一侧肩膀上的防水衣，解开衬衫，好让她看清楚胸膛上覆盖的那一块合金板。“是我的朋友让我变成这样的，露可。他们就站在旁边，听凭那些怪物像对待实验室里的动物那样把我抓走。它们把我的整个右半身一块一块地替换成史前文化能量器官和金属部件。”阿里斯怒视着她，“我当然要追杀他们，难道你要为此而责备我吗？”

　　露可抬起头答复他。“的确无法容忍。”她的口气开始转为同情，“可你应该想想，达斯第，你也曾是一名士兵。也许你的朋友也是爱莫能助。也许他们试着营救你，却没有成功。再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杀的是那些唯一能为你报仇的人。你的敌人是因维德人。你敢肯定它们不会在实验过程中往你的脑子里植入什么东西，迫使你攻击自己的朋友吗？”

　　露可等待他的回答。后一种可能性要比前者更为合理，因为如果达斯第的朋友们真的营救过他，那他们为什么要装作对他一无所知呢？这是个难以解释的疑点。不过，达斯第摇了摇头，否定了她的猜测。

　　达斯第在摩托车灯光的照射下抬起假臂，指了指刻在合金前臂上的十—个打叉标记。“每一个叉都代表一个我想尽快忘掉的名字。”

　　他告诉露可，“可是不到杀掉最后一个，我就无法忘记他们。”

　　除了这些标记，露可还看见达斯第的眼睛里闪动的疯狂。“我明白。”她轻声说。

　　达斯第发出一阵短促的狂笑。“希望你能明白，露可。”他加大摩托车的油门，把帽子盖住前额。“我不会伤害你的朋友，但是别阻拦我——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露可听凭他扬长而去。我们还会见面的，她告诉自己。我必须做自己该做的……

　　兰德从机腹挂架上射出几枚热寻的导弹，击落了一艘钳形飞艇，然后他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用金属包裹的右臂举起了大型速射机炮。“看来我们这次遇上麻烦了。”地面上的伦克说道，士兵们也拼命向天空开火。

　　兰德借助脚底的推进器稳住机甲，他抬起武器向位于左舷视界内的另一具因维德机甲开火。他打出一个点射，正中机甲的腹部。

　　“继续开火。”兰德告诉伦克，这时，敌机像流星一样坠到地面上。

　　斯科特猛地刹住摩托直立起来，他跨骑在座椅上，抽出突击步枪向敌人射击。在远处的地平线上，他看见—个亮点正朝自己移动。

　　“有东西朝这里来！”他向其他人发出警告。

　　“希望是来帮我们的。”兰瑟说道。

　　伦克垂下武器瞧了它一眼。“它的速度可真快！”

　　突然，因维德机甲停止了进攻，纷纷向蓝色机甲靠拢，或许它们也发现了那个新来者。这时，兰德的声音从战术网络中传来：“那是达斯第·阿里斯的摩托。”

　　十多具因维德机甲仍然在半空盘旋，兰德希望斯科特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拉回队伍重整阵形。然而，他却听见斯科特说：“我们干掉他！”便加速驶向那个法外凶徒，两个太空堡垒的战士跟着他冲了上去。

　　达斯第·阿里斯看见旋风车向自己进逼，脸上闪现出一丝满意的微笑。好啊，好啊，史蒂夫和肯特也驾车冲上来了，他们想得真周到。导弹发射器盖板向旁边滑开，阿里斯把手指扣上了扳机钮。“受死吧！”他尖叫一声，开了火。

　　导弹拖着烟雾飞离盖板，向各自的目标扑去，两个骑手立刻被炸得粉身碎骨。火焰像从沙地里冒出来的一样，斯科特望了他一眼，灼热的空气里充满了死亡的恶臭。“从侧翼包围他！”斯科特命令兰瑟和第五辆旋风车。“我们试试交叉火力！”

　　卡车和三辆旋风车向孤身一人的骑手靠近，地平线周围掀起—片暴风和致命的炮火，以昭示他们的存在。可是，阿里斯显然在等待这一刻的来临，他的衣服被打成了燃着火花的碎片，但他的身上却毫发无损。

　　“他们是对的，斯科特！这个家伙怎么也打不死！”兰瑟惊呼道。

　　阿里斯发现射来的子弹落点非常准确，他意识到出现了劲敌。

　　他决定第一步先干掉骑旋风车的车手，然后再发射导弹对付汽车。

　　伦克被猛烈的爆炸掀到距离汽车二十多米开外的地方。当他抬起头的时候，只见斯科特正以战斗铠甲模式在阿里斯顶部兜圈子。片刻之后，兰瑟停了下来，斯科特也被迫在两个士兵身旁停了下来。

　　“好枪法！”兰瑟叫道，这时，他们三个看见了达斯第·阿里斯的摩托车残骸。

　　但事情还没完：阿里斯——起码是半合成人阿里斯——竟然从火焰中走了出来。

　　“我是不是看错了！”伦克喊道。

　　斯科特也睁大了头盔风挡保护下的眼睛。“虽然我想告诉你需要配副眼镜，可我已经看到它了！”

　　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把兰德忘得一千二净一除了因维德人的执行者机甲。其他的敌军机甲仍然排成队形静静地停在半空，但它们的指挥官却追着兰德来到了地面上。兰德想借助自己的铁甲金刚和它进行一场单挑，但在执行者面前，变形战斗机就像巨人面前的婴儿那样渺小。

　　幸运的是，露可驾驶着红色VT战斗机竟然一枪未放就穿过了钳形飞艇组成的战斗阵形，呼啸着赶来支援了。两架变形战斗机合力对抗执行者机甲，他们射出大量的导弹击落了执行者，爆炸释放出的热能蒸发了雨水，形成一团团的云气。钳形飞艇见状，急忙打散队形向人类俯冲。兰德和露可让各自的机甲背对背站立，使两个人的武器系统得以整合同步。兰德一声令下，他们释放出剩余的所有导弹，在随后出现的爆炸火光中，所有的因维德机甲都被摧毁了。

　　就在这个时候，兰瑟看见自己的机甲冒出了火花。他第一个冲上去攻击阿里斯，却也是第一个被打倒的，这个逃犯用生化胳膊一拳把他击倒了。伦克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他被震晕了——但斯科特又举起武器走了过来，他警告阿里斯不要轻举妄动。在机甲的保护下，斯科特感到信心十足，他意识到兰瑟的护甲不足以承受这个人形怪物的蛮力，但阿里斯显然不是旋风车变形机甲的对手。

　　当斯科特发现自己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而阿里斯却站在面前用枪指着他胸膛的时候，斯科特放弃了再次进行理性分析的打算。他甚至记不得阿里斯是怎样把他打倒的。

　　“别动。”阿里斯说道，“不许爬起来。”

　　在两架变形战斗机的左右夹击下，谁知道阿里斯会干出什么事来？露可和兰德已经把战斗机转换成守护者模式，兰德压低炮口瞄准了阿里斯，而露可却从座舱里跳出来，正视着这个闪着金属光泽的半人凶徒。

　　“你告诉过我，你只想复仇，达斯第。你不会杀害其他的人，记得吗？”

　　“他们要杀我！”阿里斯毫不示弱，把枪口对准了她。情势已经非常明朗：如果兰德向他开火，露可就活不成，而且没有人敢肯定VT战斗机真的能够干掉阿里斯。

　　“那么，你认为他们该怎么做呢？”露可尖声问道，“你是个杀手！”她对着枪口向前迈了两步，“你就先杀了我吧，对于我来说，他们比生命更重要。如果能使他们免于一死，我绝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她指着自己的胸膛，“来吧。达斯第——朝这儿打，这儿……”

　　斯科特、兰瑟和伦克都极力劝阻露可退回去，但她却毫不退缩。

　　阿里斯恶狠狠地瞪着露可，伸直了握着武器的手臂。然而片刻之后，兰德和其他人又意外地看见他把枪口垂了下来。

　　“我做不到！”他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做不到……要是我有你这样的朋友就好了，这样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我答应过你：我不会为难你的朋友。”

　　这时，人群中间的因维德执行者机甲挣扎着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向这群人迈了几步。斯科特和其他队员把枪口从达斯第身上稠开，对准了向他们逼近的机甲。但阿里斯却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根据它移动的方式判断，它对我们已经构不成威胁了。”

　　斯科特认为自己对因维德人的了解不逊于任何人，他不同意阿里斯的看法，并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自由战士小队的成员。当敌人的巨炮再次喷吐火舌的时候，达斯第显然大吃了一惊。他把露可推到一边，举起自己的手枪向敌人机甲的扫描仪开了火。

　　露可护住自己的脸，防止被炫目的闪光和随之而来的爆炸所伤害、她觉得自己听到一声撕心裂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就像是要把所有的痛苦全都发泄出来一样。当她抬头张望的时候，达斯第已经消失了，他被炸成了碎片，和遍地的因维德机甲残骸混杂在一起。

　　后半夜，整个小队都在忙着拼凑尸体。露可动员每一个人都来参与这项工作。但她却强烈反对兰德加人进来，不过，兰德还是不遗余力地帮了她的忙，露可十分感动。没有一个人责怪她，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已经目睹了太多的复仇、背叛和欺骗，阿里斯的故事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

　　“我告诉过他，真正的敌人是因维德人。”露可解释说，“我敢肯定它们在他的脑子里动了手脚，而他根本没有发现它们已经控制了自己。”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事实肯定是这样。”兰瑟说道，“敌人的机甲突然后撤，就是要观察我们会怎样对付它们的玩具。也许他只是被用来验证利用地球人对付自己人是否可行的早期实验品。”

　　“它们显然能够做到让地球人对付地球人。”斯科特补充道。他和兰瑟简短地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俩都想起了第一次出现在热带地区，后来又在冰雪覆盖的山地现身的金发机甲飞行员。

　　他们也都联想到了玛琳。

　　“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到了一个朋友。”伦克对露可说。

　　露可的笑容像男人一样坚毅。“他是为我们而死的……”

　　“别说了，露可。”斯科特急促地打断，不让她再说下去。“别把他描述成一个英雄。”

　　看见朋友脸上流露出受伤的神情，兰德快步走到露可身边拉住了她的手。“斯科特是对的。”他轻声说道，“达斯第不是英雄，露可。”

　　“那他算什么，兰德？”她追问道。

　　兰德的嘴唇抿成一条细线。“他是个牺牲品。”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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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这是什么鬼地方！一座城市？是的，城市。至于那些九英尺高、披着黑色护甲、手持模样古怪的武器，长着一张机械马脸的盖世太保……它们压根儿就不会朝这座城市瞧第二眼。

                                     ——摘自兰德在行进途中所作的评述





　　又过去了一周时间，仍然没有远征军先头部队抵达的迹象。尽管如此，斯科特和他的小队还是利用这段时间，对中心蜂巢复合体的南部和东部周界进行了一番侦察。幸亏那名洛波特军官提供了一些信息(现在他已经和达斯第·阿里斯躺在同一个坟墓中安息了)，斯科特对反射据点开始有了一个全局性的了解。和起先设想的完全不同，它不是单个蜂巢，而是一大群蜂巢的联合体，瑞吉斯的老巢就位于它们的中枢地带。这座复合体占地极广，从俄亥俄河谷到五大湖区，也就是说，从昔日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直到整个伊利诺斯州部属于它的地盘。经过一周的侦察，他们得出结论，从反射据点周界的东北部进行渗透相对较为容易。当他们抵达曼拿顿(过去的纽约市)的时候，他们的好运气又来了。这座城市和他们预定的路线非常接近，这也验证了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已故的太空堡垒军官博达特，曾为斯科特提供了城内一座看守空虚的因维德仓库的位置，里面的史前文化能量罐足够补充自由战七小队即将消耗殆尽的补给物资。

　　曼拿顿是美洲地区残存下来的最大的城市，无论对于北美还是南美而育，都是如此。它是曾经被多尔扎的弹雨震撼和烧灼过的城市，但许多巨型建筑仍然完好无损。虽然当时对城市人群进行了疏散，但是仍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逃进辐射区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只有很少一部分幸存下来。在第二次洛波特战争末期，人类和基因突变的秃鹰循原路回到了破损开裂的摩天大厦，废弃城市的人口又逐渐开始增长。因维德人到来之前，许多人对这座城市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们认为它能够再现上个世纪的辉煌，成为世界的中心。然而，这些希望随着外星人的第一波攻击立刻破灭了。虽然如此，瑞吉斯认为摧毁这个地方并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她就在最高的建筑物——1675英尺高的王牌大厦顶上构建了一座蜂巢(它就像一个没有尖顶的马蜂窝)，用于清除附近的史前文化能量农场出现的潜在威胁。由于毗邻反射据点，城市的居民(现在的数量已经不足战前人口的千分之一)不得有任何闯入瑞吉斯领地的危险举动，曼拿顿也成为极少数南她控制下的管理员和其他生物体徒步上街巡逻的地点之一。

　　每个人都急切地想一睹城市的芳容，面对这种心态，斯科特反而警觉起来。他不敢肯定瑞吉斯对他们近期的活动监控得有多严密，但根据那个绿色头发的人类女性、以及橙绿色条纹指挥机甲出现的频率，显然可以推断：小队仍然处于反射据点的高度关注之下。这座城市唯一的入口位于岛屿北部尖岬的一座双行道桥梁之上，斯科特不希望冒任何没有必要的风险。兰瑟显然是打前锋的最佳人选，因为在因维德人人侵之前他就到过这座城市，当时曼拿顿还是一片蒸蒸日上的景象。兰德被派作后援，安妮和他们在一起，用来装装门面。两个男人都佩带了手枪。事实证明，斯科特的直觉是正确的，因为瑞吉斯的确是把消灭自由战士小队作为她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失去了阿里尔和留意到希拉执行任务的不力表现之后。瑞吉斯感到气馁的同时，那些事件也同样勾起了她的回忆——她回忆起很久以前对佐尔迷恋的情形。

　　因此，她让希拉和卡格暂时掌管这座城市的中心蜂巢，以观后效。她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出于她自身的原因。期待已久的“生命之花”

　　的触发时机已经临近，但就在这个时候，有证据显示：在泰洛星和其他地区对她的丈夫瑞金特施以沉重打击的人类部队也即将来临。

　　如果他们在“生命之花”完全结果成熟之前抵达地球，她的宏伟蓝图就可能遭到彻底破坏。

　　九个城区执行者机甲排成钻石队形在这座岛城的下级街区巡逻，这片区域的建筑物都特别高大，被阴影遮蔽常年照不到阳光的街道就显得更加狭窄。这一天早些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不安全的迹象，探测器发现有人非法潜入城市以及洛波特机甲的活动信号。震爆机甲和钳形飞艇在上空盘旋，侦察机甲也覆盖了所有的滨水地带。

　　“城区执行者中队。”瑞吉斯的声音在步行机甲群的指挥网络中响起，“保持编队前往东河地区，然后各自散开，进入所有的废弃建筑物搜索叛乱分子。这一次绝不允许他们逃出我们的手心。”

　　城市执行者是一种体形庞大的两足生物，它们披着黑白相间的战斗装甲，两只前臂都安上了火炮。它们没有眼睛，圆滚滚的小脑袋显得十分滑稽。城市执行者头盔下部凸起的下颚就像海豚的嘴，在它的中间有个像红宝石一样的圆形扫描仪。它们队长的嘴部凸起物的根部上方，有个倒三角形的职衔标志。

　　街道上的大多数居民已经四散开来逃回自己的家中。沿街的商店纷纷关闭，城里的野狗却有了自由行动的空间。然而因维德士兵走近的时候，却有两个人始终没动地方。这两人盘坐在人行道上，背靠着一堵损毁的建筑外墙，身上紧紧裹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压低的帽子遮住了他们的脑袋。即便在沉迷于街道生活的同行当中，如果不是代表着那些沉迷于街道生活、喜欢各种刺激的那一类人，两个人鲁莽的举动肯定足以令人生疑。根据当前的紧急态势，一名士兵停下步伐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

　　“探测人类生命形式……”因维德人调整好扫描仪，向它的上级汇报，“探测器显示没有发现史前文化能量活动迹象，但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反应，需要进一步观察。”

　　整个中队都停下来朝他们看了看。片刻之后，队长伸出右臂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不要在这些废物身上浪费时间了。”

　　“可是他们和标准的人类外形不吻合。”士兵反驳道。

　　“服从命令！”队长用更加严厉的口气训斥道，“这几个人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叛乱分子。”

　　士兵们刚走远，其中一个人的破衣服里就传出叹息和快被窒息的声音。“我们能站起来了吗？我根本没法呼吸——这孩子快把我憋死了！”

　　“还不行。”他的同伴十分小心，一动不动，“等它们再走远些。”

　　片刻之后，兰瑟站起来摘掉棕色的帽子，望着空无一人的街道，他脸上闪过一丝满意的微笑，说道：“好啦。”

　　兰德在兰瑟身后慌慌张张地说：“快点，安妮，掀开毯子！再憋三十秒我就没气了！”

　　衣衫褴褛的兰瑟站直了身子，这时，安妮也甩掉了肩膀上的毛毯。过去的十分钟里，她一直坐在兰德的肩膀上，用毛毯临时盖住身子应付敌人。她敏捷地从兰瑟身上跳离，脱下黑色的斗篷和灰色的呢帽。

　　兰德揉了揉酸疼的脖子。“我的脑袋！天哪，安妮，你怎么能——”

　　“兰瑟，我记得你说过他们把这儿叫做快乐之城。”安妮抱怨道，根本不去理会兰德，“到目前为止，我真是失望极了！我们穿得像个乞丐到处躲避因维德人，什么时候才能找些真正的乐予，嗯？”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兰德冲着她的脑袋挥舞着拳头。

　　气鼓鼓地说，“你以为我们在干吗，逛游乐场吗？别忘了我们到这里的目的。”

　　安妮做了个鬼脸，朝兰德吐了吐舌头。

　　兰瑟脱下身上的行头，恢复了原先的模样——黑色裤子，皮质高简靴。“别争了。”他告诉安妮，“还得过五十个街区，我们走吧。”

　　波迪特的确是个防卫空虚的地方。虽然前门有几个城区执行者把守，但他们三个却毫不费力地绕过守卫，很快潜入了大楼的地下室，根据远征队军官提供的地图钻进管道系统，来到了主仓储室。按原定计划，他们本应该返回市区和斯科特会合，但兰瑟坚持先进入现场打探虚实，不用等待露可、伦克牵制住敌人就一鼓作气完成任务。

　　兰德也同意这个方案(他们用不着说服安妮)。很快，他们就推开了通往史前文化能量电池仓储区的壁炉管道。这是一个昏暗的大剧院，尽管有个非常漂亮的舞台，可现在它却堆满了整箱整箱的史前文化能量电池。兰德走近一个箱子打开了顶盖。

　　“这里的能量电池足够一支军队攻打反射据点！”兰德掂了掂汽水瓶大小的液态储藏罐，兴奋地低声说道。

　　“那要看能不能把它弄出去而不被敌人发现。”兰瑟心不在焉地说。

　　“哈！别为这个担心，先生。”兰德开起了玩笑，“史前文化能量侠递随时为您服务！我们通宵作业，要是没完成，我们保证退还您所有款项。”

　　“向您保证！”安妮也加入进来，“这么着吧，要是干得不漂亮，我们支付赔偿金！”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城区给斯科特报信。”兰德说，“兰瑟？……兰瑟，你怎么了？”

　　兰瑟正心醉神迷地打量着剧院。“对不起。”他回过头对自己的队友说，“我刚才在想，过去这儿是多么漂亮的地方啊！”

　　“你说什么？”

　　“这是卡内基大厅。”兰瑟展开手臂向他们解释，“也许它对你们没有多大意义，但在战前，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音乐厅之一。我记得书上说过。在这里口昌歌的人……”他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好笑，“在这里表演曾经是我的梦想。不过现在恐怕是没有机会了，我想。”

　　“文化有很多种。”兰德也陷入沉思。“或许因维德人也会听歌，你说呢？”

　　兰瑟没有理会兰德的玩笑，他的思绪暂时又回到黄衣舞者对着座无虚席的音乐厅歌唱《亲爱的战士宝贝》的幻想中……

　　我绝不允许因维德人破坏我的梦想！兰瑟向自己发誓。

　　兰瑟认为自己的计划更加明智：与其冒险第二次潜入这个地方，倒不如让他和兰德直接包办整个任务。从实战角度看，后者则也更合理，因为他们能得到足够的史前文化能量启用贝塔战斗机；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利用它继续进行袭击。

　　正当他们三人位于几堆物资中间，却突然听见音乐厅里回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很快在成堆的箱体间藏好身形扭头张望，这时，一只因维德人的大脚踏了进来，看样子是来巡逻的。“低下头。”兰瑟说道，他们尽量把身体蜷缩起来，“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要和它发生冲突。”他和兰德都抽出了手枪。安妮睁大眼睛，紧紧抱着还来不及放到地下的史前文化能量罐。

　　兰瑟警惕地把脑袋探到箱子上头窥视。他看见这个士兵很有规律地在货堆之间的通道穿行。“可能是巡检。”他低声说，“如果没发现异常，它可能很快就会离开。不过你们还是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他悄悄穿过走道换了一个藏身位置，和兰德组成交叉火力的架势。

　　兰德低头看了看抱着史前文化能量罐的安妮。“千万别动，最好也别呼吸，如果你忍得住的话。”

　　安妮紧紧闭上嘴，尽可能地重新调整了一下怀里的史前文化能量睹藏罐，可其中一个还是继续往下滑，她紧张地“啊”了一声。

　　城区执行者大步穿过他们藏身的那条走廊，停了下来，像是感觉到了什么。兰德用枪指着它的后背。又得逃跑了，他想道。这下可成了锅里的鸭子……

　　因维德人终于离开了，可安妮却突然绝望地低声喊道：“兰德，帮我一把！它们滑下来了……它们全都会掉下去的！”

　　这些罐子很快就滑落下来，落在地面上发出保龄球被撞倒般的声音。兰德一把捂住安妮的嘴盖住了她的尖叫声，可是这里的动静足以引起城区执行者的警觉，令它第二次折回了这条走廊。

　　“它们滑下来了。”兰德刚松开手，安妮就惊慌失措地向他解释，“对不起，我抱不住它……”

　　“有麻烦了。”兰德打断安妮，握紧了手里的伽蓝德手枪。“别出声。”

　　因维德人端起步枪往回走，但它的步伐却没有改变。兰瑟迅速向兰德点点头，端平了自己的武器，心里在盘算该打哪个部位才能让怪物一枪毙命。根据看到的情况，兰瑟选择敌人的扫描仪作为目标。

　　“再靠近一点儿。”兰德低声自语，突然他听见猫叫的声音。

　　至少听起来是一只猫——但这只猫可不小。它嘶吼了几声，然后才从某个栖息处蹿了出来。兰德踮起脚尖，刚好看见这只动物在货堆上跳跃的投影。他还看见因维德士兵把长长的猪鼻子转过去，跟踪猫的影子去了。这只猫跳了几下，一路上发出不小的声响。

　　看见城区执行者垂下枪口，兰德终于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那声音是动物弄出来的，它显然为这个结果感到很满意。兰德想，他简直要爱上那只猫了。

　　当城区执行者离开房间的时候，兰德彻底放松了每一条神经，任由自己瘫倒在地。安妮赶忙上前，还以为他中了枪或是出了别的问题。突然，猫咪又回来了，它发出长长的一声“喵”，然后在音乐厅舞台旁的包厢里翻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难度跟斗。直到这时，兰德才知道它并不是普通的猫。

　　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猫：那是一个鬈发的西班牙男孩，他穿着天蓝色的紧身舞蹈服，上面绣着一个很大的J字，身上还戴着护肘和浅黄色的护腿。

　　“我干得不赖吧！”这个男孩落到地面上跷起二郎腿，把手伸到后面托住脑袋笑着说。

　　“你一直待在这儿吗？”兰瑟感到十分惊讶。

　　小男孩点了点头。“这里就是我的波斯王国。想知道我的暹罗王国在哪儿吗？”

　　安妮还是不肯相信。“你是说刚才出现的就是你？这里根本就沒有猫？”

　　“太棒了，你装得非常像猫。”兰瑟小心翼翼地说，他摆了摆手里的武器，“你到这儿干什么？”

　　男孩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和你们干的差不多，朋友。我在这儿待过一阵子了——说到进进出出，我知道许多比爬管道更容易的办法。”

　　“刚才的情形你也都看到了。”兰德说，“但愿你不会告发我们……”

　　男孩又笑了。“为什么，难道就为了搜寻史前文化能量？不过说真的，红头发，我绝不为因维德人干事，也许你们正为这个担心。”

　　他指了指兰瑟的手枪，“瞧，我从不抱怨什么，不过你能不能把那个家伙放下来？”

　　兰瑟看了看自己的枪，把它的保险关上了。

　　“警察是不会立刻回头的。”小男孩提醒他们，“我们最好赶快走吧，除非你们想为了这些液体死在这里。”

　　兰德站了起来，他的H一90漫不经心地指着男孩所在的方向。“你带路，小家伙。”兰德对小男孩说，“我们跟在后面。”

　　还真有几条更加便捷、好走的路，在这个男孩的带领下，三个人很快就走出了被当作仓库使用的卡内基大厦。他们穿过几座楼房，来到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上。他们把史前文化能量储藏罐暂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想我们既要向你道歉，也要向你表示感谢。”兰瑟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乔治。”年轻人回答说，“我就住在后面的阳台上。”

　　“你能够随心所欲地出入那个地方？”兰德感到十分震惊。

　　乔治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这算什么，伙计。在这座城市，只要我愿意，还没有我去不了的地方。”

　　“可是还有因维德——它们分布在各个地方。”

　　“是啊，不过只要不去招惹它们，它们也不来管我们。”

　　“那只是一种表象。”兰瑟又换了个话题，“你是个出色的杂技演员。”

　　“是个演员。”乔治大声纠正。“事实上我去救你们之前正在参加彩排。”面对兰瑟他们的尴尬和懊恼，他笑了，“为什么不—起去看看呢？”

　　兰瑟回头望了望兰德，他耸耸肩表示同意。

　　“好啊，我太愿意了。”安妮立刻拉住乔治的胳膊，“我要在这个地方好好地玩，管它会不会送命！”

　　“这将是一次伟大的表演。”几分钟后，乔治告诉他们。

　　乔治和三个叛乱分子走上一座小型舞台的楼梯，十多个男女舞蹈演员正在彩色射灯下跟着节拍踢腿。这是劫后残存的历史遗物，它让人回想到狂乱的世纪之交流行的空手道、霹雳舞和其他多种舞蹈动作。

　　“他们都很出色。”兰瑟评论道。他们的梦想能挺过外星人的梦魇幸存下来吗？

　　不过，舞台上的演员们想的却是能否挺过导演的压力。导演，除了是个完美主义者之外，他简直一无是处。“停！停！停！”他喊道，嗓音里透出一股阴柔的味道。虽然他的年龄比台上最大的演员都要长一倍，但他的身材仍然保持得相当和谐匀称。他留着细细的八字胡，棕色头发，额头的一绺被染成了白色。“太糟糕了，真是糟一透了。哈维，”他一一点出他们的问题，“你跳起舞来就像铁板上的驼鹿。还有阿拉贝拉：你简直是在跳华尔兹，我的天。大家都给我记住，这场演出的历史背景设定在1990年，而不是1770年！所以请你们不要缚手缚脚的好吗？”

　　所有的舞蹈演员全都在做鬼脸，乔治抓住背景音乐声比较低的时机喊道：“西蒙！嘿，我们在这儿！”导演抬头望去，乔治指了指兰瑟和其他人，“我带了些朋友来看彩排，可以吗？”

　　西蒙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当然不行！你知道这里的规矩——”

　　当他看见兰瑟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住了斥责。“我看见了什么？这真是那张倾倒万人的脸吗？！兰瑟，是你吗？！也许该称呼你黄衣舞者？”

　　兰瑟笑着走下台阶握住西蒙的手。乔治、兰德和安妮都跟在他后面。

　　“兰瑟，我还是无法相信，”西蒙惊呼，“我时常想起你……这两年过得如何？还待在里约热内卢吧？你来这里做什么呢？快把一切都告诉我。”

　　兰瑟回头看了兰德一眼。“没什么，我们只是路过罢了。”

　　“路过？”西蒙惊讶地说。“什么时候能有人享有‘路过’的特权？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我们有货要送。”兰瑟不再说下去了。

　　西蒙向后退了几步，用探询的目光重新打量这三个人。“也许我不该问那么多问题。”看到兰德和兰瑟身上的武器，他说道。

　　“也许是吧。”兰瑟笑了。

　　“既然你们今晚来到演出现场，那就一起来参加演出吧。”西蒙热心地提出邀请。

　　“因维德人允许你们演出吗？”兰瑟问道。

　　“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阻挠过。我想，它们认为演出能够让奴隶们高兴，不去闹事。”

　　与此同时，在王牌大厦顶部的蜂巢里，希拉和她的兄弟卡格王子发生了争执。太空堡垒的叛乱分子仍然没有找到，因此卡格想要亲自出马，消灭掉城里所有的人类。

　　“我不会同意的。”希拉告诉他，“对这种生命形式的观测环节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斋要学习，即便让反叛分子多活一段时间也是应当的。”

　　“你的仁慈是软弱的表现。”卡格回答道，“我现在就要去消灭他们。”

　　希拉坐在巨大的王座上——这张由整块巨石雕成的两角宝座位于。一个蘑菇状的平台顶部，平台边缘装饰着一排亮闪闪的红色圆盘。

　　平台低下站立着两排城区执行者，它们像雕塑一样默然站立，一动也不动。从里面观察，球顶内的房间本身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神经细胞。

　　“看来你忘记了我们的命令，哥哥。我们要研究和学习人类的生活方式。”

　　卡格不悦地哼了一声。“实验差不多已经结束了，现在正是消灭这种生命形式的时候。管它什么命令不命令，我都要继续执行我的计划。”

　　希拉知道卡格的每一次任务都遭到了失败，也许这些经历对他的性格产生了影响，但她并不打算当面向他挑明。“我警告你，卡格，别向我的权威挑战。瑞吉斯让我掌管这里的一切。”

　　“那只是暂时的。”他怒吼道。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那可太明白不过了。虽然你完全知道我们的计划就是彻底清除这些生物，但你压根儿就不喜欢破坏。我要立即着手去操办这件事情。”

　　尽管希拉命令卡格取消进攻，但卡格还是从蜂巢地面降入建筑底部消失了。她重新坐下来仔细回味卡格说的那几句话。

　　也许他是对的，希拉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也许我下不了完成那项使命的决心。她承认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杀死那些叛乱分子——尤其是用声音打动她的那一个。当然，那一次在裂谷正面相遇的时候她就应该杀了他，但她没有，现在卡格却对她起了疑心。突然，她觉得自己必须和阿里尔谈谈，因为那次和她失散姐妹的短暂交流，使她感觉到自己对内心深处的变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领会。

　　希拉突然站了起来。

　　我必须找到她……

　　卡格没有浪费时间，他立刻召集手下的震爆机甲，命令它们开始对城市的人类居民展开屠杀。

　　在哈德森河的对岸，斯科特和其他队员正在等待兰瑟的消息，这时，玛琳突然感觉到因维德人正在大肆杀戮，地狱般的恐怖感觉再一次冲击她的大脑，她禁不住尖叫起来。

　　斯科特立刻赶到她的身边。“它们在哪儿？”斯科特一边安抚她，一边向她询问，“它们向哪里发动了袭击？”

　　“城区。”她勉强吐出几个字，两手紧紧按住脑袋，身体在斯科特的臂膀中前后摇摆。“它们要扫平整座城市！”

　　“你肯定是弄错了。”斯科特刚说了一句，爆炸声就在他身边响起。他一把抓过双筒望远镜跑上屋顶的边缘，他们的临时营地就搭建在那里。通过望远镜的扫视，他看见城市里无数地方燃起了熊熊大火，几分钟之内，整座岛屿的北岸就被火焰吞没了。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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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卡格对因维德人的失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只是因为他不成熟的嗜血个性使他过早地疏远了希拉。而另一方面，拿他和天顶星人凯龙相提并论，却显得有些牵强和缺乏说服力。说实话，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这几个人中间，谁不在因维德人的失败上起了关键作用呢？也许我们可以归咎于玛琳、希拉、佐尔。我们可以把它归咎于爱情，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把它追溯到史前文化能量茸身。

　　                                      ——艾米耳·朗博士，《新的声明》





　　卡格在岛屿北部的尖岬召集了他的城区执行者中队，命令它们向南方进军，把城市彻底夷为平地。震爆机甲将会作为它们的后援，向人类的住所发射世界末日般可怕的炮火。

　　起先，居民们以为它们只是进行某种操练，直到第一束等离子湮灭光弹落到街面才醒悟过来。到处都陷入了恐慌，人群从燃烧的房屋中跑出来，却没能逃过因维德人地面机甲的炮火。一个又一个街区开始燃烧，每一处夜空都被可怕的火光映亮。建筑物上的砖块和钢筋混凝一起坍塌下来落在街道上，扬起炙热的尘土和呛人的灰烬。成百上千的人被碎石砸中，而更多的人却死在大街小巷、通风管道和庭院当中。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他们内部出了什么乱子？还是什么人不小心触犯了因维德人的规矩？也许从此以后过去的生活就将彻底结束？不再有衰老和疾病，不再有惊吓和意外，到处都是进发的闪电，这根本就是有计划的灭绝行动……

　　指挥机甲里的卡格，得意地望着下方此起彼伏的爆炸。瞧啊，我的公主……卡格洋洋自得地笑了起来。好好看看你的这些生命体吧！

　　在西蒙的舞蹈剧院里，乔治正捏着一张纸条，那是地下组织的黑鹰信使送来的情报。远处的爆炸声已经传进了这座大楼，四周飘散着死亡的气息。“大伙都听我说！”乔治大声宣布，“因维德人发疯了，它们见人就杀，要从北往南夷平整座城市！”

　　“噢，我的上帝！”西蒙小声嘀咕，“它们会杀到我们这里来！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兰瑟简直要气炸了。他望了兰德一眼，整张脸都扭曲了。“是因为我们，兰德。”他压低声音悄悄告诉自己的朋友，“是我们引来的麻烦。只要我们待在这儿……”

　　兰德耸耸肩表示同意，然后又咬了一口灾祸爆发之前乔治递给他的三明治。

　　“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个舞蹈演员对剧团的其他成员说道，“它们越来越近了！”

　　这个人说得对，兰瑟知道这一点。爆炸声越来越响，近得足以撼动整座剧院。第一发炮弹打在墙壁上。所有的人都被震得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几个人发出惊恐的尖叫。

　　“我们得帮助这些人逃到安全的地方。”兰瑟告诉兰德，这时间断的电力又恢复了供应。空气里充斥着尘土和木头碎屑。兰瑟抽出了他的武器……

　　兰德差点被整块三明治噎住，他赶忙把它从嘴里掏出来，大口地喘着粗气。“带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应该是他们带我们去才对吧？”

　　站在他身后的乔治把吓瘫了的安妮扶起来。“我们的地下室通往地铁。”他快速说道，“到那里就安全了。”

　　“到底安全与否，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决心。”兰德正要往下说，乔治已经在把他的演员伙伴们往出口赶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中间又响起两声猛烈的爆炸，剧场内部突然燃烧起来。西蒙的剧团成员大多已经涌出了大门，可导演本人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是被吓呆了。兰瑟跑到跟前要把他拉走，却看见他充满悲痛的眼神。

　　“西蒙，你必须离开！”

　　“我的剧院……”

　　兰瑟伸出手扣住西蒙的肩膀，把他从灼热的火焰前扳开。“听我说……剧院已经完了。留在这片废墟中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

　　“结束了。”西蒙有气无力地一再重复着这句话。

　　“来吧，伙计。演出还会有的，我们能挺过去。”

　　西蒙脸上露出了坚毅的笑容。“也许吧……”

　　一根柱子在他们身后坍塌，顺带也扯倒了一个包厢，这给大火又添了些燃料。

　　“当然有机会！”兰瑟喊道，“但如果我们不能马上把你从这儿弄走，就不会有什么机会了。”兰德正站在出口处。他用一只手护住脸遮挡灼人的热浪，同时催促他们快走。兰瑟—把握住西蒙的手，拖着他快步跑去。

　　“简直不敢相信。”位于河对岸屋顶的斯科特说道，“看起来它们像要毁灭整座城市和所有的居民。”他用红外线望远镜从北向南扫视了一遍，这才把它放了下来。

　　露可和伦克默默地站在一截残垣断壁旁，他们被眼前这种可怕的景象晾得目瞪口呆。玛琳躲在一边，两手紧紧环抱着自己。斯科特转过脸去正对着伦克。

　　“算上旋风车动力系统的储备，我们还有多少史前文化能量？”

　　“应该还有十二罐。”

　　“我们得立刻行动。”露可告诉斯科特，“安妮和两个小伙子都困在火场里了。”

　　斯科特紧闭双唇。他们为什么不按原定计划和我们联系？他已经在心里把他们训斥了一万遍。靠这十二罐燃料，三架变形战斗机能够在短时间里得到足够的动力供应。然而除非他们能够立刻得到燃料补给，否则这些机甲——包括战斗机和旋风车，很快就会成为一堆废铁。要知道，即便反射据点的分支节点也在这座城市西边三百英里之外。

　　“快一点，斯科特。”露可已经下了决心，“我们得打开罐子重新补充燃料迅速离开这里。”

　　斯科特默默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在玛琳身边单膝跪下，这时，露可和伦克已经离开了。“你最好留下。”他告诉玛琳，“我不想冒险带你靠近那个地方。我看见了你刚才经受的痛苦。”

　　“我……我待在这里很好。”玛琳结结巴巴地说，好像骨子里都被冻成了冰。“你自己要小心，答应我，斯科特。”

　　他们匆匆地拥抱了一下，他就离开了。

　　在中央蜂巢，希拉对他的兄弟向人类施加的死亡袭击警觉起来。

　　她笔直地坐在蘑菇状的平台上，两手紧紧扣着座椅的把手，这时，圆形的投射波束把城市里被毁的情形转发过来。

　　“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她冲着平台下巍然站立的执行者卫兵喊道，“卡格故意破坏这场实验！他几次败在人类的手里，这已经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

　　每一个地区传来的投射波束都显现出同样的场景：燃烧的街道，痛苦挣扎的人类，还有各种惨不忍睹的画面。突然，希拉屏住了呼吸，她看见兰瑟的身影占满了圆形的投射区域。他伸直手臂平端着伽蓝德手枪疯狂地向卡格强大的战争机器还击，用微不足道的火力和它们对抗。

　　这个地球叛乱分子竟然使我如此的困扰！希拉的内心一遍又。

　　遍地重复着这句话。可兰瑟的出现就意味着阿里尔也在附近。希拉立刻从平台上跳下来，径直向她的指挥机甲跑去。

　　如果再多看两眼投射波束的实况转播，希拉就会发现兰瑟的还击并非那样无效。的确，和卡格操纵的活动军火库相比，一枝H—90手枪并不起眼，但在这条街道上，兰瑟和兰德已经干掉了一打城区执行者。

　　“是时候了。”兰瑟喊道，这时，第十五具机甲轰然倒地，它的胸甲被炸裂开来，从中渗漏出绿色的营养液。

　　安妮、乔治和西蒙从隐避处跑出来，和他们一起来到了街道上。

　　多数地面机甲已经开向了南面，但这座城市已经被炸成齑粉、烧成平地，黑夜被火光映成了白昼。

　　“至少没有一个人受伤。”乔治说道，“所有人都及时赶往地铁了。”

　　“希望城市的另一半也有这样的运气。”安妮低低地抽泣道。

　　兰瑟查看了武器剩余的能量，不由得皱起眉头。“我们最好也到地铁里去。”

　　突然，安妮挥起手臂发出毛骨悚然的尖叫。两具震爆机甲从橙红色的天空中降落，巨大的铁蹄重重地践踏在人行道上。

　　兰瑟和兰德本能地同时举起武器对准同一个目标射击。两发射束都击中了震爆机甲的扫描仪。它像一个被刺穿的囊肿一般炸裂开来，释放出一股浓烟和稠密的液体。看见它的同伴被击倒，第二具震爆机甲连忙转身。它的炮口开始变红，准备向他们射击。然而一道蓝色的射束准确地洞穿了它的腹部，这具机甲也跟着栽倒，差点砸中险些避让不及的兰德和安妮。

　　西蒙、乔治和几位自由战士抬头仰望，只见三架变形战斗机穿过摩天大厦形成的峡谷，消失在远处。

　　“是斯科特！”兰德惊讶地喊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看见我们。”望着VT战斗机一个滚转消失在视野当中，兰瑟说道，“不过我还是很高兴，他们凑巧干掉了这架机甲。”他伸手拍了拍兰德的肩膀，然后转过身来。

　　“兰瑟，我有个主意。”西蒙说道，“我想请你帮我把演出进行下去。”面对兰瑟怀疑的眼神，他丝毫没有退缩。“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但要让这座城市幸存下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兰瑟仔细考虑了一下。他看见西蒙身后的安妮和兰德都在点头鼓励。“当然没有问题。”兰瑟终于答应下来。

　　乔治“啪”地打了个响指。“太好了！这将会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演出！”

　　三架变形战斗机飞到城市北部火势最严重的地区边缘，便分成两路以更快的速度折返。在南部天空，因维德机甲的推进器喷出的火舌已清晰可见。“首先确保这几条街道没有残留下敌人的地面机甲。”斯科特通过战术网络告诉其他人，“然后我们就去追那些敌机。”

　　“我的扫描仪什么都没有发现。”过了一会儿，露可向他报告。

　　“我的也是。”伦克补充道。

　　斯科特俯视着这座城市，绝望地摇了摇头。因维德人在岛屿的西部从北往南扫出了一片宽达四个街区的死亡区域。他降到楼层之间直至接近地面的高度寻找城区执行者的踪迹，突然，他的雷达显示屏有了动静。

　　“等等，瞧我发现了什么。”

　　这时，他才发现一道射束擦过战斗机的上方，险些使它失去平衡，但他及时拉起贝塔战斗机，就在显示屏闪烁示警的时候，他一眼看见了敌机。

　　“指挥机甲。”斯科特盯着下方那具橙绿相间、和螃蟹的外形颇为相似的家伙，此刻它正在屋顶的高度上盘旋。“是那架该死的指挥机甲！我们干掉它！”

　　卡格像是看穿了斯科特的图谋，抢先射出一道等离子湮灭光弹流。斯科特一个急转弯，降下了高度，因维德机甲也向上方开火，最终人类和外星人你来我往，互相射击，开始了一场空中对决。露可从后方切人，放出两枚热寻的导弹，但卡格轻松地甩掉了它们并且向露可还击，散布的炮火点燃了周围一片楼宇的房顶。

　　斯科特和露可并排飞行，他们一次齐射放出大量导弹，然而因维德机甲再一次凭借出色的机动性向城市下方俯冲，躲过了他们的攻击。反倒是伦克差点成了暴怒之下的指挥机甲的牺牲品。

　　“这个家伙非常危险！”斯科特在战术网络中喊道，这时，爆炸的火光照亮了他的驾驶舱。

　　“好吧，暂时先放过他。”斯科特说道。看见敌机像箭一样向远处，他才确信因维德人已经暂时罢手，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必须找到兰瑟。”

　　“是啊，不过我们该到哪儿去找他呢？”露可问道，下方的一片火海已经使她感到气馁，更不用说这座城市残存的部分和复杂的地貌了。

　　“把外部接收器打开。”斯科特告诉她。

　　根本就不可能，她想道。难道他认为我们还能收到当地的什么信号吗？

　　两个小时过去了，三架变形战斗机还在盘旋。他们冒着燃料不足的危险继续飞行，可是仍然没有兰瑟、安妮或者兰德的消息。也许因维德人已经大获全胜。这时，露可的拾音器收到一个信号，她立刻向斯科特和伦克通报了情况。她把信号的频率提供给他们，她的显示屏上立刻出现了他们的图像。

　　“把扬声器打开，告诉我这是谁的声音。”

　　伦克在控制台上拨弄了几下，然后侧耳听了一会儿，一声拉长的“注意了——”从他座舱的扬声器里响起。

　　“嘿，这是老朋友的声音。”

　　露可短促地笑了笑。“斯科特，你不是要找信号吗？是不是三点钟方向的那个？”她向信号源方位点了两下翼尖：一座又细又高的五边形建筑的屋顶上像是在开演一场音乐会。

　　斯科特也以相同的动作飞越楼顶向露可示意。他还辨认出楼顶上“泛美航空公司”的字样，一块大型的显示屏上闪烁着“这里”两个大字。

　　“兰瑟他没事。”刚一开口，斯科特就注意到他的雷达显示屏又亮了：因维德指挥机甲带着援军卷土重来。“跟着我到大街上去。”

　　斯科特告诉队友，“听到我的号令就释放子母炸弹。”

　　不出斯科特所料，因维德飞船跟着他们追了上来，三架变形战斗机排开阵势，他命令大量发射导弹。导弹飞离战斗机，绕了—个弧形飞向后方，炸毁了领头的因维德机甲。好几架敌机被摧毁，甚至指挥机甲也被爆炸的威力波及。

　　“我回去把玛琳接过来。”斯科特说道，变形战斗机开始爬升，“我们在信号源会合。”

　　直到音乐会结束，露可和伦克才把战斗机降落下来。他们以守护者模式停稳了飞机，这时，斯科特也从河对面回来了。黄衣舞者借了些化妆品和奢华的粉红色表演服参加演出，在重新编组的演员当中，他显得非常突出。

　　“我得跟你们三个好好谈谈。”一打开VT战斗机的座舱，斯科特就喊道。

　　“省省吧，斯科特。”屋顶上的兰德回答道。他朝露可抛了一个史前文化能量罐。“我想你们的燃料恐怕不多了。”

　　听完这一天的事件概要，斯科特的火气也消去了大半。他们的决定并没有错，尤其事后看来更是如此。现在已经不可能回那座仓库去了，但他们已经弄到了足够的燃料，甚至远远超出了前往反射据点所需的消耗量。

　　斯科特把玛琳带下飞机，这时，伦克正忙着为机甲能源系统添加燃料。斯科特扶着玛琳的肩膀，说道：“我们必须再回到天上去。”

　　“这我知道。”

　　当斯科特还想说点什么时，兰瑟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催促斯科特赶快起飞。“我并不想打扰你们，不过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斯科特窘迫地把手抽了回来。“再见。”他说，整张脸涨得通红，赶忙向贝塔战斗机跑去。

　　伦克和安妮、玛琳待在一起，这时合体贝塔战斗机重新分离，它们和两架阿尔法战斗机一同升上了天空。快点回来……玛琳自言自语道。这时，伦克走到了她的身后。

　　“你已经开始想他了——”

　　一声爆炸，不但把伦克的后半句话炸得无影无踪，还把伦克稠玛琳掀起来抛到相反的方向，两人相隔十英尺左右的距离。

　　玛琳先苏醒过来，但她不知道自己昏厥了多长时间。她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浓烟呛得她直咳嗽。屋顶的一角被打了个破洞，燃起了熊熊烈火。随后，玛琳听见黑暗中传来惊恐的尖叫。伦克仰面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安妮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人喊道：“阿里尔！”不知道为什么，玛琳发现自己竟然把身子转了过去。

　　原来是那个绿头发姑娘，自从雪山一战以来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她从火焰中走了过来，烈火烧灼着那具铁塔一般的指挥机甲的双腿。

　　“阿里尔。”这个女人重复了一句，玛琳又一次感觉到体内有某种东西在悸动。“我是希拉，因维德公主，我专程为你而来。”

　　玛琳盯着她，全身一阵颤抖。“可我的名字……叫做玛琳。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来——”

　　“因为你背叛了你的种族。在我们的种族开始转变之前，我必须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叛离瑞吉斯？”

　　玛琳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个女人都说了些什么？“我不相信听到的这些东西！”玛琳说，就好像希拉是一个能用她的意志从玛琳脑海中清除幻影的人一样。“我不是因维德人！”

　　希拉朝玛琳迈近了几步，那双猩红色的眼睛闪烁着怒火，一直烧灼到玛琳的灵魂深处。“你被我们送到这些地球人中间，就是为了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就能从你的发现中获益。瑞吉斯一直在等待你的报告，而你却对我们的命令装聋作哑。难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玛琳拼命地摇头，她竭力否认这些指控，可她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愿望，想要承认这一切。“不……这不可能。”

　　这个女人用嘲弄的眼神看着她。“不可能什么？阿里尔？探索一下你的思想，找出事实真相吧。”

　　“你撒谎！你一定在撒谎！”玛琳尖声叫喊，这时，又一声爆炸撕开了屋顶的另一个部分。

　　希拉侧过身护住自己。“我必须在战火烧到这里之前阻止卡格。”

　　希拉说话的同时，又把目光落到玛琳身上，“我以后再处置你。”

　　玛琳眼睁睁地看着希拉跑回自己的机甲。她身后的伦克苏醒过来，大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可她却什么也没听进去。

　　这不可能，她想。这不可能是真的！

　　在楼层下面，战斗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斯科特驾驶着分硎后的贝塔战斗机（阿尔法战斗机和贝塔战斗机可以组合成一架合体贝塔战斗机，此处指的就是阿尔法战斗机。）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他背靠着一座大楼，两手各握持一门速射机炮向不断挺进的敌方机甲扫射。在另一处，两艘钳形飞艇穿过直角的楼体追赶着兰德，另外两架敌机则合力缠斗露可，把她的红色铁甲金刚逼进了死角，准备用利爪把变形战斗机撕开。

　　露可在战术网络中大声呼救。“这些该死的家伙想把我的飞机撕成碎片！”

　　兰德立刻赶来救援，他的铁甲金刚飞到半空，用两发炮弹分躏摧毁了两架敌机。不过转眼间，他的机甲就被打趴在大街上，原来是卡格本人在背后开的火。

　　因维德机甲抛下受损的铁甲金刚，冲上前来要把兰德彻底结果，可兰瑟驾驶着魁梧结实的贝塔战斗机从天而降，向因维德机甲射出了一枚棒型导弹。卡格飞到楼顶的高度，用等离子湮灭光弹柬还击，打得兰瑟失去平衡一头撞上了墙体。因维德王子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便迅速脱离战斗召唤后援。

　　斯科特上前查看兰德的情况，手里高举着速射机炮随时准备鹰战。露可很快也跟了过来。

　　“看样子它们撤退了。”兰瑟一面说，一面完成机甲的着陆和变形动作，“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怎么样，斯科特？”

　　“事情还没完，城里还有一座蜂巢。”

　　兰德在战术网络里吹了声口哨。“蜂巢！对四架小小的战斗机来说，你不认为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吗？”

　　“是啊，斯科特。”露可也插了一句，“难道你有一支秘密军队或者其他的后援？”

　　“没有。不过我有个计划。”斯科特告诉他们，“显然，瑞吉斯绝对想不到我们敢于发动正面进攻，否则，她就不会把蜂巢建在这样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我敢打赌，只要在恰当的位置放几枚高能榴弹，我们就能把整座蜂巢掀翻。”

　　没有时间继续讨论了，因为卡格再一次去而复返，同时还带来了三艘钳形飞艇做后援。于是，三架铁甲金刚跃上半空。尾随他们的队长加速向蜂巢驶去，四具因维德机甲紧迫不舍。

　　在蜂巢里，瑞吉斯的声音传遍了对她无限信任的每一个子民的脑海：

　　“注意，外围警卫：四架地球人战斗机准备向蜂巢发起进攻。”

　　可希拉已经不知所终，没有她的指挥，因维德雄蜂和城区执行者机甲除了盲目地四处乱窜，其他什么事情也办不了。这时，卡格终于明白了人类的意图，但想要阻止他们也已经太迟了。

　　VT战斗机爬升到几千英尺的高度，像金属巨鸟捕食猎物一样朝着蜂巢俯冲。他们把炸弹投入容纳整座蜂巢的圆锥形构建物顶部。

　　一连串爆炸释放的能量直达大楼底部，就像把炸弹扔进了烟囱。炸弹正中蜂巢，使其裂成两半，大块大块的有机物质像暴雨一样洒落在街道上。

　　众多同胞的死难如同一枝长矛，深深刺进卡格的心里。他恶毒地诅咒人类的野蛮行为，而事实上，蜂巢的坍塌也摧毁了卡格继续追击敌人的决心。

　　我要为这一天复仇，卡格向天上的星星发誓。

　　兰瑟坚持要向西蒙道别。

　　“我们永远也无法报答你和你的朋友们所做的一切。”西蒙对兰瑟说，“为什么不留下来，把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做呢，兰瑟？你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

　　城里的幸存者陆续走出地铁，清点他们遭受的损失。西蒙、乔治和自由战士们来到卡内基大厅，为VT战斗机装载了尽可能多的史前文化能量储备。

　　兰瑟知道兰德也听到了西蒙对他自己的评价，兰德正等待自己作出回答。兰瑟瞧了他一眼，说道：“我和这些人共事很长一段时间了，西蒙。我想和他们一起奋战到底。”

　　西蒙点点头表示理解。

　　“这不过是大战中的一次小插曲罢了。”兰德说道。

　　“好吧，希望有一天你们还能回到这里。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为你们开庆祝会，这是你们应得的。”西蒙拥抱了兰瑟，并预祝他好运。

　　在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兰瑟、安妮和玛琳都挤在贝塔战，斗机狭小的仓储空间里)，整个小队飞越了那座曾经傲然屹立在港口的金属雕塑的残存部分。兰瑟解释说，它曾经象征着自由。

　　斯科特望着它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把它交还给这个世界。”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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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据点的主体是一座半球形的中央蜂巢，这个地方曾经是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市。中央蜂巢周围还有一些附属构建物，它们通过许许多多的史前文化传输管道和中央蜂巢相联。中央蜂巢外围还有七个二级节点——第一个位于十二点钟位置，第二个在两点钟位置，第三个在四点钟位置，第四和第五个在七点钟位置，第六和第七个在十一点钟位置——在南部六点钟位置，还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最大一些的圆顶蜂巢。朋友们，这就是目前我们能为你们提供的所有情况。到那里以后，希望你们能向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引自山督·芮姆编著的《斯科特·伯纳德传记》之《火星师的备战简报》





　　女王瑞吉斯，除了一些不确定因素，例如时常变化的身高外。她完全具备人类的特点。对于因维德种族的女王和母后来说，这已经是和佐尔最为接近的生命形式了。她必须完全舍弃自己的躯体变得和他们一样，尽管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它们的预期，令她的子民们感到惊讶。她的头骨非常匀称，但却没有一根头发。一双细长的深蓝色眼睛充满了异国情调，颇有皇室的高贵气质。她的睫毛很稀，眉毛也只有铅笔粗细。她戴着手套，身穿一袭红色的曳地长袍，怪异的衣领像颈环一样包住了耳朵。长袍的衣领上缀着两个卵形的传感器，它们和胸前的第三个传感器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瑞吉斯位于半球形蜂巢内部，也就是反射据点的中心，在她的上方有一颗巨大的史前文化能量球，她就是通过这颗球体了解外部世界子民们的繁衍生息。“生命之花”的触发时机日益临近，然而最近发生的几次事件却使她感到不安和恐惧，其程度甚至超出了对这一时刻的期待。她不计后果全力加快种群转变实验的进度，准备应付人类从外太空发起的冲击——正是那颗令她的奥普特拉星陷入死亡噩运的星球——泰洛星，那场噩梦还时常在她的回忆和睡眠中出现。

　　瑞吉斯扪心自问道，为了占有这个世界，我竟然变得和那些好战的生物如此相似！难道这不正是她现有躯体的本性吗？

　　奇怪的是，人这个物种却是最适合她的种族转变的生命形式。

　　经过论证，她和她的子民们所奴役的人类对这颗星球的适应能力最强。难道她不知道自己的心中早已内定了这种形式？正是在这种生命形态之下，她才滋生了爱情；而利用她天真坦诚的本性诱使她道出“生命之花”秘密的佐尔，也正是这种生命形式的一分子。

　　不久以前，在人类城市高楼上建起的前哨站被摧毁，以及那些始终东躲西藏的太空堡垒叛乱分子正迅速接近中央蜂巢复合体等事件，瑞吉斯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她知道，她不能把这些过失简单地归咎于卡格或者希拉，甚至阿里尔，问题出在这种生理形态本身。

　　一旦被灌输某种意识，这种形态就会产生潜在的危险，进而破坏所有的精神活力。就像史前文化能量——洛波特统治者从她那宝贵的“生命之花”中提取的人工物质。躯体反过来控制了灵魂，倾覆了它的意志，使它屈从于隋感和幻想，以及深不可测的内心的思绪。

　　瑞吉斯对这些方面的估计和现实并没有太大差异，为了尽快完成这项宏伟工程，她也只能听之任之。尽管人类生命形式是那样的粗鄙，但还是能够用于他们的目的。要知道，它不过是因维德人实现自身圆满结局的一个特定阶段罢了。

　　西边地平线的上空布满了愤怒的闪光和炽热的闪电，甚至比正午的太阳还耀眼。就好像整个世界的闪电都集中在一隅。在一百英里的范围内，炫目的频闪就连肉眼都能看见。

　　斯科特用手护住眼睛，隔离刺眼的白光照射。他夹杂着激动和恐惧两种心情，告诉自己：反攻开始了。亨特将军的军队已经抵达地球，向中央蜂巢发起了进攻。

　　自由战士小队正位于反射据点的东部边界，变形战斗机和旋风乍都停靠在地面上，等待斯科特的侦察结果和后续的重组命令。他们所处的地带见证了不久前发生的巨变，突出地表的岩层支离破碎，没有一块长满青草的平地，也不见连绵的山丘，整个区域就像是从地狱深处冒出来的一样。

　　安妮惊讶地望着天空。“那是风暴吗？也许是龙卷风？”

　　兰德和露可笑着交换了一个眼神。“如果是就好了。”兰德告诉这位小朋友。低沉的隆隆声响彻天空，几秒钟后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

　　“一定是亨特上将的部队。”斯科特在他们身后说道。他眯起眼睛，仔细辨认在天空中混战的黑影。天上有数百架战斗机和各类机甲因维德人肯定也派出了部队应战。“我们出发。”他坚定地说，“我们不能在这里袖手旁观。”

　　小队在高地上缓缓向前推进。奇怪的是，在行进途中，战火似乎渐渐开始停息，晟终他们抵达了那片战场——一个树木繁茂的山脊，一条宽阔的河床在其间蜿蜒盘旋——他们都知道河流干涸的原因。

　　“我们来晚了。”斯科特在战术网络中向大家通告。

　　小队位于俯瞰战场的一处断崖上，一切都尽收眼底。这片区域中，到处都散布着变形战斗机和因维德钳形飞艇冒着黑烟的残骸。

　　山谷里的一片片树丛也在燃烧，浓密的黑烟和废气像妖雾一样笼罩着山谷，遍地的烟雾和大火令人感觉仿佛置身于烈焰蒸腾的地狱。

　　远处，半球形蜂巢的顶部已然在望，成群结队的因维德机甲像归巢的黄蜂朝它飞去。就在小队无助地扫视战场的时候，一艘巨型炮舰在地面坠毁，燃起了熊熊大火。

　　“太可怕了！”安妮抽泣起来。她伸手拍拍自己的脸，想起了自己先前经历过的与此相似的恐惧心情。玛琳伸出手搂住安妮的肩膀把她拉近身旁，卡车前座里的伦克也转过身拍了拍安妮的后背。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飞船。”兰瑟坐在旋风车上说道。兰德和露可也骑着摩托停住他身边。至于那三架VT战斗机，只有贝塔战斗机开到了前方，斯科特飞临他们的头顶，在悬崖的边缘盘旋。

　　“这一定是最新的升级型号。”伦克说，“不过我认为它仍然存某些设计上的缺陷，嗯？”

　　斯科特听见了他的评论。“你怎么能这么说？伦克。”他在战术网络中吼道，“这只是先头部队。上将可能想试探一下中央蜂巢的防御能力。他很快就会来的——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

　　伦克含糊其辞地道了歉。

　　“我先去打探一下情况。”说着，斯科特启动了贝塔战斗机的推进器，“在我探明敌情之前，你们先待在这里。”

　　“谁来把我叫醒。”安妮揉了揉眼睛，恳求大伙，“这真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一个钟头以后，斯科特发来了信号，七人小队聚集在河床旁边向阵亡将士致哀。斯科特找遍了每一处地方，但没有发现一个幸槲者。战场上的烟雾已渐渐消散，死亡的气息依然停留在冰冷的空气中迟迟不肯散去。

　　“现在该怎么办？斯科特。”兰瑟问道。

　　安妮抓住露可的胳膊。“我们离开这儿好吗？我讨厌这个地方。”

　　露可刚要转过身答复她，他们脚下的大地突然开始震动和皲裂。

　　一具因维德钳形飞艇破土而出，每个人都向后退了几步。不过没有一个人拔枪，因为这个家伙显然已经油尽灯枯——它受了致命伤，营养液不停地从破口向外渗漏。

　　“快往后退！”兰德警告其他人。此时，那具机甲一头扎在地上。

　　伤口里喷出一股黏稠的绿色液体。“粘上这种东西你绝不会感到开心的！”

　　小队其他人全都想起兰德粘上营养液的事，他可是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才去掉身上的那股臭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肯错过那股黏液喷涌而出的场景，纷纷凑上前去。突然，他们听见身后传一个憋闷的声音：“站在远处！都别动！”

　　不过斯科特没有理会，他转身拔枪，可武器才举到一半，他的手就停了下来。向他们发号施令的是一个士兵，这个人用一种肩扛式武器瞄准了他们。那乌黑发亮的头盔和护甲下面的躯体显然属于人类，斯科特对此有十足的把握。

　　“你们是什么人？”这个战士用好奇的声音问道，那具武器对着每一个人的脸逐次扫过。战士的声音不带丝毫的敌意，但却有一种斯科特无法辨识的紧张。

　　“你是远征队的成员吗？”斯科特问道。

　　这个士兵“嘘”了一声示意斯科特闭嘴，然后拨了拨仪器的控制开关。斯科特这才发现，那“武器”只是一台摄像机。

　　“我们再来一次——别向我提问。开始：你们是什么人？”战士把摄像机对准了斯科特。

　　“我是斯科特·伯纳德中尉，隶属于火星师第二十一中队，可是——”

　　“泰洛星！”战士惊呼道，暂停了正在进行的拍摄。“火星师？那其他的人呢？”

　　“他们都是我的部下。”斯科特说道，“我们在一起——”

　　“自由战士！我明白！”说着，这名战士重新开始拍摄，“伯纳德中尉，我没说错吧？伯纳德中尉和他的一帮非正规军自由战士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了反射据点，然而面对亨特上将的远征部队第一波攻击的惨败，他们失去了信心，准备谋划下一步的——”

　　“够了，先生！”斯科特打断那名战士的话，恶狠狠地向前踏了一步，“你是谁，你到底想在这儿干什么？”

　　这名战士关掉摄像机，摘下了头盔。

　　斯科特惊讶得合不拢嘴。不是因为她的美貌——一头乌黑的长发和敏锐的绿眼睛本来就足以令男人驻足——而是因为他没有料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个女人。

　　“我叫苏·格蕾姆。”摄影师说道，“我是木星师第三十六中队的随军记者。”

　　“那么你是远征军的一分子了。”斯科特激动地说，“舰队主力什么时候会到？”

　　“快了。”格蕾姆心不在焉地回答，她把摄像机对准坠毁的因维德机甲仍在漏液的破口。“也许我给你拍张照片，上将就会和你握手。我会在报道里这样描写：亨特祝贺他的一名下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格蕾姆望着斯科特，“你一直干得很出色，不是吗，中尉？二十一中队的其他成员呢？”

　　“全都死了。”斯科特用厌恶的语气说道。

　　格蕾姆看了看周围的变形战斗机和机甲母舰残骸。“看来我们的遭遇完全相同。”

　　斯科特冲着她怒吼：“我不这么看，格蕾姆。战友们牺牲的时候，我可没躲在一旁拍电影。”

　　“哦，是吗？在你的同志阵亡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伯纳德？”

　　兰德咆哮起来：“你给我听好了。”他向前迈了两步，但斯科特却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待在原处。

　　格蕾姆朝斯科特和他的小队打量了几眼。“你不认为我们该在因维德人出现之前离开这儿吗？也许你更愿意待在这里争执？”

　　“你这无情无义的婊子。”斯科特挥了挥拳头，他都要气炸了。

　　兰瑟走上前来，挡在斯科特和格蕾姆中间。“别发火，斯科特。

　　如果她能看着自己的朋友战死却无动于衷，那么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不会对她起作用的。”

　　格蕾姆不屑地哼了一声：“真是一群娘娘腔。”

　　兰瑟不得不死命抱住斯科特，不让他冲出去打人，要不是玛琳具有预警作用的头痛病发作，也许斯科特早就挣脱了。

　　“斯科特。”她痛苦地喊道，“它们来了！”

　　露可抽出武器，在四周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们走，小伙子们，快走……”

　　“推倒旋风车。”格蕾姆喊道，她拎起头盔，指了指摩托车。“关闭引擎，这样因维德人就会误以为驾驶员都被杀死了。”

　　兰德朝她做了个鬼脸。“天哪，我的太空战士，你以为我们非得照你说的去做？我们和这些家伙打交道——”

　　“它们来了！”伦克提醒他们。每个人都把目光投到了西边：天空中有数百个小点，这些外星人的飞船在落日的映衬下，就像一块块难看的黑斑。

　　斯科特转过身去，紧张地望着周围。终于，他的目光落在他的机甲上面。“我们最好按她说的去做，然后每个人都躲到树丛里去！”

　　超过一打的因维德飞船在斯科特的小队一个钟头以前待过的地方降落——大多数型号是钳形飞艇，看起来它们由一具蓝色的机甲指挥。奇怪的是：它们没有进入树林分散搜索，却老是钻到飞船的残骸内部转悠，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有几次它们差点踩扁翻倒的旋风车，一艘不够小心的钳形飞艇还把卡车撞进斜坡(所有的人都认为它已经被撞毁了)，落入了下面的河谷。

　　目睹了外星人的搜索行动，藏在树林边缘的斯科特小队变得更加警觉了。因维德搜索小组找到了许多他们从未见识过的武器，斯科特按捺不住好奇，想知道它们在找些什么。他把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兰德，苏·格蕾姆却突然站起来拍摄因维德人。

　　“格蕾姆，你要干什么？”斯科特低声喊道，一根被掀倒的树干把他遮盖得严严实实。“你这样做会暴露我们的！”尽管天色已经开始变暗，但这并不能成为冒险的理由。

　　“每一寸胶片都能使我们得到有益的信息，中尉。”格蕾姆沉着地回答，“再说，它们一般都在空中活动，我还从来没拍过这些家伙两脚着地的镜头。现在，我不想失去任何拍摄它们的机会。”

　　斯科特伸出手，握住格蕾姆的脚踝用力一拉，迫使她坐下来。

　　“等有时间的时候再拍吧，格蕾姆。”他把牙咬得格格直响，“在你不会危及他人生命的时候。”

　　过了一小会儿，因维德巡逻队离开这片区域，自由战士小队终于可以略微放松一些。伦克、兰德和兰瑟悄悄溜回卡车，取回了睡袋和给养。他们在距离树林边缘五十英尺的一座小屋里搭起了帐篷。

　　这个时候，苏·格蕾姆把地球部队即将发起进攻的详情全都告诉了斯科特。上一个年头，她在SDF-3号上担任亨特上将的个人摄影师，但她对于这个人却知之甚少。她没有说起自己加入木星师的原因，但它显然和这次行动有一定的秘密关联。他们谈到了泰洛星和方托玛星球，还有雷姆星和卡贝尔星，以及他们两人都熟识的其他地方。斯科特发觉自己对外太空的怀念之情在悄悄滋长，甚至对战地记者的态度也软化了不少。也许是她卸下护甲后换上的红色紧身衣起的作用。

　　“第三攻击单位正在月球背面的基地进行预备机动。”格蕾姆说道。她把摄像机搭起来，投射出一段她过去拍摄的全息影片，所有的人都凑了上来。“这就是基地的照片。”当远征舰队的飞船在外太空的背景中出现的时候，她说道。

　　“上将的舰队随时都有可能和先头部队会合；随舰队一同到达的还有大量的新一代变形战斗机。它们的代号是‘灰影’。”

　　斯科特、伦克和兰瑟朝全息图像倾了倾身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些。这种飞机的外形和标准的VT战斗机没有多大差别，但却被漆上了沉稳的灰黑色，三角翼的造型特点也更加显著。

　　“为什么叫它‘灰影战斗机’？”兰德问道。

　　格蕾姆换了一张光盘，技术数据立刻充满了投射区域，取代了原先宇宙空间的位置。“新一代VT战斗机配备了重新设计的史前文化能量发动机，它包含一个四维空间转换器，有了它，灰影战斗机就能够实现隐形。这套设备叫做尼科尔斯推进器。”

　　尽管斯科特的脑子里装了几百个问题要问，但玛琳却又一次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她发出低低的呻吟，然后又显露出他们经常看到的痛苦神色。苏·格营姆用疑虑的眼神看着这个红头发的姑娘，问道：“她到底怎么了？”

　　斯科特没有回答，他蹑手蹑脚地爬出木屋，搜索着天空。因维德机甲中队肯定回来了，它们的推进器在夜空中闪闪发亮。斯科特命令所有的人都起床，他们悄悄潜入河谷，研究敌人去而复返的原因。

　　尽管玛琳痛得喘不过气，但她却是第一个发现蓝色机甲的座舱盖被打开的人。

　　从机甲内部走出一个形同人类的家伙：那是个留着金色长发的年轻人，黑、绿两色的制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他向全队下达命令，整个中队的机甲都在恭听，其中两具钳形飞艇扬起前爪向他敬礼，以示收到命令。

　　“人类飞行员！”格营姆惊讶地说。

　　“又是一个叛徒！”兰德说道，“和我们看到的那个女人一样……因维德人一定对金发人种情有独钟。”

　　“别说话！”斯科特对他说，“我敢肯定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

　　“也许他们不知道，中尉。”格蕾姆几乎是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说道，她已经把摄像机架上了肩膀。

　　露可回过头看着她。“那又怎样？难道他们在寻找某种洛波特机械？”

　　“是的。它们在找同步大炮。”

　　斯科特是小队中唯一知道她说的那件东西的人。当他开始咒骂格蕾姆为什么不早告诉大伙攻击大队装备了这种武器的时候，其余队员都还挠着头皮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是一种粒子束武器。”他介绍说，“它是朗博士研制的，专门用于对付因维德人的一种火炮。”

　　“既然因维德费这么大工夫去寻找，那它的威力一定非常惊人。”

　　兰德说道。

　　“的确如此。”苏告诉兰德，她的摄像机还在拍摄外星人的活动。

　　“这就是我把它藏起来的原因。”

　　斯科特突然站了起来，一把夺过格蕾姆手中的摄像机。“藏在哪儿，格蕾姆？别跟我兜圈子。”

　　“在一个山洞里。”她看都没看就伸手一指，“大概在河谷上游的位置。”

　　斯科特粗鲁地把摄像机塞回她的手里。

　　“我们必须抢在因维德人前面找到这件武器。”

　　“别把我计算在内，中尉。”格蕾姆说道。

　　“你知道什么是忠诚和自我牺牲吗？”

　　格蕾姆冷笑一声。“我们各自的任务不同。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她拍了拍摄像机。

　　“求求你，斯科特。”玛琳打断了他们，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

　　“别到那里去，你会被打死的。”

　　斯科特握紧了玛琳的小手，淡淡一笑。“在它落入敌手之前，我必须亲眼看到它被炸毁。”他转身瞪着格蕾姆，“这是我的任务……

　　但我并不指望你会理解。”

　　格营姆短促地笑了笑，又拍了拍那台摄像机。“让我拍点精彩的镜头，大英雄。我会让你成为明星。”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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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知道瑞克和我共同经受了何等的艰难困苦。麦克斯，尤其是他下定决心加入哨兵部队的那几周，也许你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但现在的情况比那时更糟，我都快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近来苏没日没夜地和他在一起，瑞克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好色的家伙。他说苏把他当作父辈看待，他以为自己是在骗谁？苏非常迷恋瑞克，我担心哪一天他会控制不住自己——寂寞的司令官和那套腐朽的鬼把戏。麦克斯，我们就不能把她调走吗？我和他之间到底谁对谁错？

　　                             ——摘自丽莎·海因斯一亨特写给麦克斯·斯特林的信





　　奇怪的是，有些人还睡得着觉。玛琳要斯科特答应天亮以后再去炸毁同步大炮。斯科特同意了，他用手指轻抚玛琳的后背让她放心。在过去的一周里，玛琳显然受到了惊吓，斯科特十分担心，因此，当斯科特在半夜里听到玛琳的呼喊时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他轻轻爬出睡袋走到玛琳身边，她显然也感觉到了斯科特。她从睡梦中醒转，在月光的照射下虚弱地向他笑了笑。

　　“我很不舒服，我觉得很孤单，斯科特……”

　　斯科特伸出手轻拂着玛琳浓密的长发。“那是我们离反射据点很近的缘故。正因为我感到害怕，所以当初才要把你留在西蒙身边……”突然，他意识到她并没有听他说话，而是盯着他胸前那枚从衬衫里滑出来的挂坠。

　　“你永远也忘不了她，那个挂坠里的女人……她很特别，不是吗？”

　　斯科特握住那个心形的纪念物，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她很特别，不过你也一样，玛琳。”他轻抚着她的脸颊，“我戴着它是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有时候，它是唯一能给予我力量、让我坚持下去的东西。”

　　“真对不起，让你想起那件事。”她困倦地说，然后在睡袋里翻了个身。

　　斯科特听见推进器的轰鸣，他走到门前抬头望去。穿过树丛，他看见三艘因维德巡逻飞船穿过夜空，这时兰瑟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斯科特看了看表，玛琳的呼喊又把他召回了木屋。“大家都没事吧？”他问道。

　　斯科特带着兰瑟离开大门。“每个人都精疲力竭了，兰瑟。如果不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斯科特没有再说下去。他望着天上的星空愤愤地说，“亨特将军为什么还不来？难道他不知道——”

　　“别这样，斯科特。”兰瑟打断了他的话，“问题必须一步一步地解决。”

　　“我想你是对的。”斯科特回过头看了看熟睡中的朋友的和队员，“我们刚才说到——兰瑟，兰德上哪儿去了？”

　　兰瑟四下望了望，他只看见空空的睡袋一而且还不止一个。

　　“安妮也不见了。”，

　　斯科特特走进树林深处，在黑暗中低声呼喊同伴们的名字。“他们和格蕾姆在一起，我敢肯定。”斯科特生气地告诉兰瑟，“把大伙都叫醒。我们有麻烦了。”

　　十分钟以后，小队就完成了行动前的准备。伦克和玛琳帮助斯科特、兰瑟和露可穿上战斗护甲。“我猜，格蕾姆带他们去找同步大炮了。”斯科特说道。在树林边缘，他们依然能够看见因维德人在这片地区巡弋。“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驾驶变形战斗机起飞。”

　　“真不敢相信兰德竟然傻到相信那个女人。”兰瑟说，“而且他还带走了安妮。”

　　露可哼了一声。“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看他一定是被那个摄影师给迷住了。”她根本就没有正视兰德早先时候想要拧下格蕾姆脑袋的事实。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玛琳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说出了答案，“因为我预感斯科特此行凶多吉少。”

　　兰瑟心领神会地朝玛琳看了一眼。“不过，他为什么要带走安妮呢？”

　　“也许是格蕾姆的主意。”斯科特回答了他的问题，“难道你还不明白她要干什么？”看见他们眼中迷惑的神色，他继续说道，“她策划这一切，就是为了多拍几个精彩的动作镜头。你们想想：安妮和兰德，两个背井离乡的自由战士，这样的镜头会造成多么强烈的轰动效应！”

　　斯科特算对了每一着棋，甚至连苏·格蕾姆布下妙局的动机都估计得分毫不差。她和兰德，还有安妮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布满岩石的陡峭山路行走，格蕾姆说那件洛波特武器就藏在附近。兰德和安妮根本不在乎格蕾姆拍了些什么样的镜头，因为这本身就是—项壮举，跋山涉水历尽艰险走过来的人又怎么会在意格蕾姆的一举一动呢？的确，玛琳对斯科特的担忧打动了兰德，但兰德的动机并菲出自深思熟虑，而是出于自私的想法。

　　格蕾姆所谓的山洞，其实不过是山坡里的一片凹地，凹地上方的岩层把这片地域藏得严严实实。好几艘因维德巡逻飞船都曾飞越这片地区，但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发现这里的秘密。第一眼看到同步大炮的时候，兰德并不觉得它有多出色。但后来，他不得不承认，这件武器的确非常庞大，它的炮管足有货车车厢那么粗，还有同样巨大的炮口、火炮自带行走装置，它的前部座舱被透明球状装甲所遮蔽。整具火炮被安在一个三只脚的圆形底座上，底座内容纳了武器的推进器系统和悬浮舱。这具火炮让兰德想起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南十字军曾经使用过的某种型号。

　　兰德和格营姆从斜坡上爬下去，安妮在顶上的岩壁向他们招手预祝好运。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了年轻的姑娘，然后又转过镜头拍摄兰德，这时他正坐进火炮的控制台。

　　“现在我改变了看法，这家伙看起来真叫人害怕。”兰德冲着镜头笑了笑，“不过我相信自己能玩得转它。对了，我突然想起几个地方，我们曾经——”

　　“开始！”格蕾姆在地面上喊道，“我要拍一个你从山洞里开出来的镜头。”

　　兰德的脸上闪过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又拨弄起开关来，推进器立刻喷涌着火焰开始咆哮。尽管驾驶气垫车辆的经验十分有限，但他所知的内容足以使他将火炮开出岩石的包围，把它停靠在一个居高临下、具有战略优势的地点。同步大炮俯瞰着整片山谷，那条河流就像一条灰暗的飘带在他身下蜿蜒流淌。红外线扫描仪提供了一处因维德巡逻飞船密集的停靠地点，兰德根本没有多想就本能地戴七瞄准护目镜，开始操作这门大炮。

　　在安妮这边，苏·格蕾姆调好了摄像机镜头准备开始拍摄。

　　同步大炮终于喷发了，一道蓝色的闪光直刺夜空。同步大炮的第一次射击就像穿透棉纸一样接连撕裂了四具因维德执行者机甲。再也不用费神寻找它们的要害了，兰德自言自语道。他笑了笑，又接连发射了三次，击毁了正在紧急升空的幸存者。

　　突然，所有的巡逻飞船和震爆机甲全部升空，开始在山谷上空穿行，那架势就像有人往马蜂窝里扔了一颗燃烧弹。兰德连续射击，火炮的连射把泥土和空气都烤得火烫。这时，他的眼角瞟见了格蕾姆，她正全身披挂骑着一辆黑色的旋风车。

　　“嘿，你要干吗？”他通过战术网络喊道。他看见格蕾姆指了指她的摄像机。

　　“我还有工作要做。”

　　“可我们现在需要你，我把所有的敌人都给招来了！”兰德喊道，可是格蕾姆已经不见了。

　　斯科特和其他人驾驶变形战斗机向同步大炮的第一发着弹地飞去。在南十字军的残余部队和第一波因维德人人侵的战斗中，露可从未见过如此不可思议的威力展示。但是，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因维德人的反射据点，而不是那些只配备几具侦察机甲和两三具震爆机甲的低级前哨蜂巢。同步大炮每消灭十个敌人，就有更多的敌机升空。露可甚至开始咒骂兰德给他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三架变形战斗机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不过，随着兰德停止喧闹的射击，他们终于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时光。尽管敌机的数量很多，但钳形飞艇和震爆机甲只是暴怒地四处乱飞，绝望地要发起反击，却又找不到敌人的方向，有时候它们甚至自相残杀。因此，斯科特、露可和兰瑟也得以在同步大炮的蓝色死亡线扫射这片地区之后，再对残敌进行第二轮重创。

　　然而，因维德人最终还是发现了同步大炮，事实证明，兰德根本应付不了这些敌人。回想起斯科特早先说过的话——他宁愿炸毁这门炮也不愿让它落入敌人手里——兰德意识到该动手了。他启动同步大炮的自毁机构时，钳形飞艇已经飞到了他的上空。他跑到安妮身边，在同步大炮自毁的那一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她。一声巨响，同步大炮连同二十多具因维德机甲一同炸成了碎片。

　　“我并不想把那该死的东西炸掉，”兰德向安妮解释道，尘土和碎石像雨点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但这总比让它落到敌人的钢爪里强些。”

　　贝塔战斗机很快就飞到他们的上方，从机腹的起落架舱垂下一根救生缆。兰德惊讶地发现，玛琳竟然坐在战斗机后部的隔舱里。斯科特告诉兰德，他们不能冒险把任何人留下来。伦克就在不远处，他坐在自己的卡车里。兰德先把安妮送到后舱和玛琳坐在一起，然后爬进了分体贝塔战斗机的座舱。

　　“准备机体分离。”斯科特通过战术网络告诉他。斯科特对格蕾姆以及兰德擅自行动的事只字未提，他希望这样能让兰德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准备就绪，指挥官。”兰德带着歉意说道。

　　然后，他回过头告诉几位女士在座位上坐好，扣紧安全带。

　　苏·格蕾姆为自己拍到的镜头感到异常欣喜：好几个中队的因维德钳形飞艇在同步大炮的轰击下熔成了矿渣；变形战斗机和外星机甲在地球的夜空中拼得你死我活；同步大炮的自毁震撼了大地，扑在炮身上的因维德机甲就像一群陆地螃蟹被炸成了碎片；年轻的女自由战士顺着救生缆爬上贝塔战斗机时脸上流露出的惊恐表情。

　　真是绝妙的素材。太棒了！这些镜头将为她赢得荣誉。

　　格蕾姆知道在混战中，伯纳德中尉曾经瞟了她一两眼，她同样知道他怎样看待自己。但和自己关心的事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也许事后她会感到几分不安，但主力舰队很快就会到达，中尉的冷嘲热讽她也用不着再忍耐多久。但她必须承认，他为她提供了这些天以来最为出色的战斗素材——尤其是他的合体贝塔战斗机漂亮地完成了分离动作，而且这帮乌合之众竟然都能把战斗机变形成为铁甲金刚模式。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这种商科技骑士在战场上发威了。她把摄像机对准天空，把红色阿尔法战斗机和那位迷人的飞行员作为主要目标拍摄了一段时间。

　　突然，格蕾姆在透镜里发现了一个更引人注意的目标：昨天曾经跨出因维德指挥舰的金发人类飞行员。在刚才的战斗中，他的机甲始终打打停停，不过现在他总算进入了格蕾姆的视野。显然，他的敌人就是位于贝塔战斗机后部的飞行员——勇猛无匹的兰德。两具机甲，铁甲金刚和因维德指挥舰用密集的激光炮火和大量热寻的导弹对射，他们像两只以死相拼的昆虫，在山谷里高速穿行。最终，自由战士取得了胜利，他的导弹刺入敌人的机甲，在机身穿出一个大洞。还轰掉了一条装备了火炮的铁臂，打得它一头栽向大地。

　　苏立刻把旋风车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一个闪着微光的黑影穿过弹痕累累的战场，急速向事发地点赶去。大多数驾驶各型机甲的雄蜂也意识到指挥官的机甲被击毁，便四散开来逃离战场，向中央蜂巢的方向飞去。

　　苏举起摄像机，向坠毁的机甲走近了几步，它的飞行员一动不动地躺在机甲旁边的地面上。刚才他爬出损毁的座舱瘫倒在地，苏无法断定他是否还活着。她又向前走近几步，金发的男人却突然站了起来，拼命地喘着气。她把他摄入镜头的中心，问道：“你是什么人？你为它们卖命多长时间了？瑞吉斯到底长什么模样？”

　　飞行员双膝跪倒，两手紧紧按着腹部，茫然不解地盯着她。然后，他又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了几步。

　　听见身后传来推进器愤怒的轰鸣，苏急忙转身寻找声音的源头。

　　那是一艘残存的钳形飞艇，显然它不怀好意。尽管她全力奔跑，但第一束等离子湮灭光弹已经射了出来。在白色的亮光抹去整个世界之前，她的目光在短短的一瞬和金发飞行员的目光相遇……

　　斯科特向撤退的钳形飞艇射出了几发炮弹，但还是让它溜掉了。

　　他命令小队对这片地区进行一次扫荡，然后在因维德指挥机甲坠毁和苏‘格营姆拍摄最后一个镜头的地方降落。过了一会儿，伦克、兰瑟和其他人也赶到了这里。

　　“嘿，这个人真的是因维德人吗？”伦克问道。他就站在那个金发男人的身边，却不敢碰他一下。

　　斯科特走到摄影师格蕾姆跟前，轻轻摘下了她的头盔。她受了致命伤，但还剩下一口气。苏发出长长的呻吟，斯科特想把她的头扶到自己的膝盖上，但笨重的护甲造成了障碍。斯科特为格蕾姆撩开遮盖着脸庞的长发。

　　“瞧，我拍到了长着人类身体的外星人。”她抬起头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斯科特，挣扎着说道。

　　“为它们而死，值得吗，格蕾姆？”

　　在斯科特身边的安妮发出了厌恶的声音。她和伦克还有玛琳都正望着从飞行员的伤口汩汩流出的绿色血液。“只有因维德人的血液才是绿色的。”安妮说道，“可是它们怎么突然变成了我们的样子？我是说，他看起来和人类没什么两样，不是吗，玛琳？”

　　“和另一个金发飞行员一样。”兰瑟说道，“那是个女的。”

　　安妮转过身，想知道玛琳为什么没有回答。她看见玛琳睁大了眼睛望着左肩上新添的一道伤口。安妮伸出手，却被吓了一跳。安妮甯意到玛琳身上流出的鲜血——

　　鲜血是绿色的。

　　安妮难以置信地跪在地上。难道这几个月一路同行中，她竟然从未见过玛琳流血？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这是幻觉！

　　安妮的动作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们的眼睛都盯住了玛琳。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也许有人会编造玛琳身患了绝症之类的理由来欺骗自己。这个脸色苍白的女人看着每一个人的表情。掩住脸，感到十足的震惊。“不！不！”玛琳尖叫着，猛烈地摇晃着脑袋。

　　斯科特离开苏的身边来安抚玛琳，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对这一系列的证据视而不见。他伸出手碰了碰她的伤口，想亲眼看看这是不是某些人布下的骗局……

　　随即。他俩都流露出惊慌沮丧的神情，同时朝他手指上的血迹望去。“玛琳……_”他结结巴巴地说，“我……”

　　玛琳凝望着斯科特，眼泪不住地从脸上滑落。她转身向远处跑去，兰德赶上几步想拦住她，但斯科特把他拉住了。

　　“可我们不能让她走！”

　　斯科特转过身面对着他的朋友，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她会回来的。”他向兰德保证，“我不知道将会怎样……先是因维德飞行员，现在又是玛琳……但我知道她永远也无法回到因维德人当中。我们就是她的亲人，兰德。我们是她的亲人！”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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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舰长，引擎出毛病了！机器没有反应！

　　                                       ——摘自SDF-3号引擎隔舱的呼叫记录





　　在月球的背面，主力舰队的飞船正在进行非物质化转变。那些战舰原先的状态是机鼻细长、机翼后掠，外形和天鹅颇为相似，舰身呈流线形，适于超空间航行；转变过后，现在这些飞船有机腹漆成猩红色、形同石器时代的狼牙棒的巨型战斗巡洋舰；有锅炉模样的三引擎运输舰；当然也少不了成群结队的新一代攻击机——即所谓的“灰影战斗机”。

　　在旗舰的舰桥上，莱因哈特将军正在等待亨特上将抵达的消息。

　　此刻，舰队的其他部分正在他的统领下开始集结。映入舰桥观察窗的正是他们要夺回的目标——地球。望着这个世界，莱因哈特觉得它就像浸在啤酒香槟饮料中的一颗宝石。快要满十六年了，他想道。

　　这难道是一场梦？

　　他摇摇头，像是要把过去从自己的脑海中驱逐出去一样。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指挥椅上方的监视器上。监视器上显现出他们当前所在空间的情况：地球那颗银色的卫星，以及一千艘飞船在阳光照耀下映出的反光。莱因哈特把枯瘦的手掌重重地拍在座椅的通讯器按钮上。“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任何迹象。”导航军官汇报。

　　“这艘该死的飞船出了意外。”莱因哈特喃喃自语道，“我告诉过亨特，这种意外完全有可能发生……”

　　位于舰桥另一头的控制员向莱因哈特递了个眼神。“我建议立刻发动进攻，长官。我们不能为了SDF—3号一直这样等下去。附近所有的坐标都已测绘锁定完毕，现在正是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机。”

　　莱因哈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好吧。”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下达进攻指令。”

　　舰桥控制员转身回到自己的操作台键入一连串指令，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同时嘴还对着麦克风喊话：

　　“所有部队准备向T—V—D坐标集结。第三攻击大队留守等待SDF—3号的命令。第二攻击大队继续向反射据点进攻，五分钟后启动隐形装置，现在开始倒数……祝你们好运，上帝与我们同在……”

　　地面部队和与之协作的VT战斗机攻击大队已经着陆。斯科特的小队急忙赶去迎接，由于太过激动，他们竟然把玛琳忘在了一边。天亮以后她就不见了踪影，当她痛苦地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她选择了逃避。

　　苏·格蕾姆也已经死了。

　　因维德人也没有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好兆头。斯科特不知道因维德人驱使的人类——或者说具有人类特点的飞行员——到底是怎样炮制出来的。他绝望地认为，他深爱的玛琳曾经被因维德人俘虏——绿色的血液就是因维德人的杰作——这样，当所有的一切全都结束以后，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然而，相左的例证实在太多，事隔一年多以后，他才第一次想起朗博士关于因维德女王瑞吉斯具有改变遗传因子、为她的子民选择任意生命形态的能力。斯科特的脑子里乱成一团，不过，为大规模进攻中央蜂巢进行的准备工作，又使他暂时摆脱了这些烦恼。

　　这群非正规军被划给了哈灵顿上尉一一个黑头发、胡子刮得非常干净的年轻指挥官。他感谢斯科特为他们收集的侦察情报。但又很快把它们推到了一边。他们驾机升到浓密的树林上空，俯瞰着反射据点的建筑主体。这个巨型半球就像炙热的火山口，坐落在五座塔式传感器和真正的奥普特拉树种——这种茎干足有三十英尺高、顶着球形物质的植物就是“生命之花”的最终形态——的包围中。周围没有因维德人的活动，除了几道杂乱无章的闪电外，他们看小出任何动静，主显示器显示，一道穹顶形状的屏障覆盖了整座蜂巢。

　　“最后……我们还是成功了。”斯科特说道，他穿着旋风车护甲，兰瑟、露可、兰德、伦克和哈灵顿手下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如此。变形战斗机已经升到树顶位置，完全包围了蜂巢；在长满绿草的山坡上。

　　也挤满了骑着旋风车的战士。

　　“我并不想扫你的兴。”哈灵顿说道，“不过我们还得突破一道史前文化能量屏障，以及成千上万因维德震爆机甲的阻拦。”

　　斯科特想要辩解两句，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个人怎么可能知道反射据点对斯科特小队的重大意义呢？诚然，为了实施最后的打击，远征军不远万里来到地球，可斯科特认为，他们在地球上的旅程是无法用长度来衡量的。

　　“我要你们牢牢记住，在我们突破史前文化能量屏障之前，阿尔法战斗机不得擅自行动。”哈灵顿向他的部下发布指令，“我们不希单过早引来大量的敌人，重蹈昨天的覆辙。我们要让它们误以为我们没有力量继续进攻。”哈灵顿转过来面对着斯科特，“中尉，我希望你和你的飞行员们做好准备，随时等候我的命令。明白了吗？”

　　“是，长官！”斯科特说道。兰瑟、伦克也和他一道敬礼。

　　“我太兴奋了，我要放声高喊！”安妮站在一旁激动得大声叫嚷。

　　“一定非常棒。”在她身边的兰德也跟着说道。

　　斯科特严厉地看了兰德、露可和安妮一眼。“忘了它吧，你们不能来。这是一次严肃的军事行动。”

　　“你们很幸运，不用参加这次战斗。”兰瑟用近乎愉悦的口气补充了一句，希望能稍微缓和斯科特说的话。

　　露可立刻转悲为怒。“哦，大部队来了，就不需要我们插手了，对不对？我是说，我们参与的所有行动——都不过是闹着玩，对不对？”

　　兰德也气得火冒三丈，但他决定不让自己的情绪外露。“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并不急于送死，中尉，所以这个结局很适合我。”

　　安妮抬起头望着她的两个朋友，然后又看了看斯科特、兰瑟和伦克。“就因为你们是军人，就把我们分开，这太不公平了！我们还是一支小队——一个家庭！你们不能就这样把我们拆开！”

　　露可试着安抚哭泣的安妮。“我想该说再见了。”她停止了冷嘲热讽，“祝你好运，斯科特。”

　　不等斯科特答话，哈灵顿就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变形战斗机转换为守护者模式升上树顶进行炮火准备，朝敌人的蜂巢猛烈射击。

　　空中响起了雷鸣，几十株奥普特拉星球的原生树种轰然倒下。猛烈的爆炸像喷泉一样笼罩了整座蜂巢，被惊醒的因维德震爆机甲从地底钻出来和地球部队展开了一对一的决战。斯科特跳上他的战斗机，变形战斗机在部队上空轰鸣。可兰瑟却停下脚步，去和朋友们道别。

　　“我不敢说它总是很有趣，但它的确非常棒。”兰瑟在喧闹声中喊道，“你们三个要多保重，好吗？”

　　“你也多加小心，”兰德说道，“记住，我还想再看到黄衣舞者的表演呢。”

　　兰瑟害羞地笑了笑。“别担心，你会看到的。”

　　“你保证？”露可问道。

　　兰瑟弯下腰，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在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露可很喜欢这种既甜蜜又带着一些父爱的感觉，但她什么都没说。兰瑟也同样吻了安妮一下。

　　“从现在起，你别到处乱跑，也别背着我偷偷结婚。”

　　“我不会的。”安妮的眼泪都掉了下来。

　　伦克停下卡车向他们挥手道别，而兰瑟也跑向了他的阿尔法战斗机。“我又是一名士兵了！”他指了指身上崭新的战斗护甲，喊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兰德看着他的朋友驾车离去。“又是一名士兵？在别人眼里，我们这一整年都在干什么？”他朝露可皱了一下眉头，“他们都上战场了，对不对？我怎么觉得就剩我俩没有收到参加派对的邀请？”

　　在远处，斯科特向伦克挥手祝他好运，并向他的前队友敬了一个军礼。

　　“真让人受不了！”兰德骂了一句，“我就知道他会用这种方式道别，这个彻头彻尾的老古董。”

　　“难道你希望他用别的方式道别？”露可问道，她也向斯科特回敬了一个军礼，笑了。

　　兰德仔细考虑了一会儿，才花哨地用他的掌沿往前额上一靠。

　　斯科特转过脸看着他的仪表和显示屏。降下座舱盖，启动了VT战斗机的后推进器。

　　再见，我的朋友们，他自言自语道。无论发生什么，至少我知道你们三个会活下来。

　　变形战斗机和因维德震爆机甲在战场上正面相遇了。数百艘钳形飞艇，四个一群、五个一组地在蜂巢周围乱哄哄地加入混战。足有几个旋风车骑手把摩托变形为战斗铠甲模式，而大多数人却像骑兵一样向那个半球形的物体发起冲锋，朝着蜂巢亮闪闪的能量屏障开火。

　　天空中耀眼的闪电和猛烈的激光，追逐着各式战机四处纷飞。

　　兰德在树丛边上观战，这时，一架变形战斗机猛地向下俯冲，然后加速向着阳光飞去。战场上隆隆的轰鸣响彻周围的山丘，震撼着他脚下的土地。尽管哈灵顿上尉曾经说过敌人根本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但他却看见攻击部队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因维德人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出击，它们根本就没有上当。

　　我办不到，兰德想。我不能站在这里看着他们厮杀！

　　甚至没跟露可和安妮打个招呼，兰德就戴上头盔向自己的旋风车跑去。她们在他身后大声地呼喊。

　　“既然走了这么长的路，关键时刻我又怎能袖手旁观？”他告诉她们，“我想，这个时候违背命令也是出于好意。”

　　露可想拦住他，劝告他恢复理智，但她的话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要是没有人照看，这个笨蛋准会没命的！”

　　见到事已至此，安妮根本就懒得拦露可。只是半真半假地喊了声“等等”——那只是因为安妮不想落在后面。安妮离开树林，冒着被疯狂弹雨打中的危险，穿过战场追了上去，最后她终于赶上了伦克。

　　伦克正为几个班的旋风车护航，同时还得用自己车上的导弹为骑手们提供火力支援。这时，刚被伦克用热寻的导弹击毁的因维德指挥机甲朝他所在的方向轰然倒下，使他差点失去对车子的控制。

　　伦克在战场上猛一刹车，自己被甩到了射击手的座位。他回过神来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却是安妮竟然坐上了驾驶座。她几乎站起来踩在踏板上大叫：“我要让你看看，车是怎么开的！”

　　“你到底来这儿干吗？”伦克关切地问道，不过心里却十分感动。

　　安妮一踩油门，迫使他牢牢地坐在座位上。

　　“你说我像在干吗？”

　　“得了吧，薄荷，把方向盘给我。”

　　“绝不！”就在伦克伸手过来的时候，安妮冲着他的脸喊道，“我不会再被你们甩掉了，伦克！”

　　伦克重新坐回去打量着安妮。她是个士兵。他不得不承认，她经受住了考验。

　　在蜂巢深处，多功能球体上亮起了战场上的图景——旋风车在冲锋，空中的短兵相接，还有死亡和毁灭。瑞吉斯正以白色能量火焰形态关注着战场上的局势。

　　“地球人和我们展开了大规模的对抗。”她对身处蜂巢之外的士兵们说道，“现在，他们竟然敢进犯我们的核心地带，对我们费尽辛劳取得的成果构成了威胁。但这一次，我们要把他们彻底消灭。卡格，我命令你负责蜂巢的防卫。为了种族的光荣，消灭他们，就像他们对待我们一样！”

　　“能得到这项任务我感到无比荣幸。”卡格在他的指挥机甲座舱内回答。卡格身后是他的精英小队，这些勇士全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时，蜂巢突然开启，亚原子屏蔽物质涌进来渐渐充满蜂房，使其成为一个发着白光的物体。

　　卡格突然察觉一个地球人大小的身影正逆着光源面对着他。

　　“不，等一等！你不能这样！”那身影喊道。

　　穿着人类服饰以人类形态出现的阿里尔就站在他的下方，探寻卡格的目光。“这么说，你还是回来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有话要对瑞吉斯说。让我进去——种疯狂的行为必须得到制止！”

　　“疯狂？！”卡格喊道，他的机甲恶狠狠地向前迈了一步，“你都说了些什么？”

　　阿里尔指了指外界。“他们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土地而战，这是他们的权利……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土地！”

　　“你在他们中间生活得太久了，阿里尔。”卡格告诉她，“也许我该叫你玛琳？……现在给我滚一边去！”

　　卡格操纵机甲从阿里尔的头顶跃过。差点撞掉她的脑袋，但她在最后的一刹那蹲伏在地上，哭了起来。这时，希拉那具粉红色和紫色相间的机甲也走了过来，像铁塔一样矗立在她面前。

　　“希拉，你一定要听我说。”玛琳凑到她的脚边恳求道，“难道我们把过去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是你为我打开了这部分回忆。难道我们已经忘了自己的星球就是被他人窃取的？我们有什么权利把这种邪恶施加在这些人的身上？”

　　机甲外部的扬声器里响起了讥讽的笑声。“这么说我们的阿里尔突然恢复了记忆。”希拉冷笑道，“你是来劝我们投降的……不过，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没有办法再去考虑这些原始生命的需要。这里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的世界，也是专属于我们的世界。”

　　“我们是走得太远，但却什么都没有学到。”

　　希拉开动机甲的动力系统跳人空中，推进器的轰鸣湮没了玛琳痛苦的乞求。

　　在蜂巢外部，能量屏障已经被两架变形战斗机射出的反物质导弹和后续的炮火打开了缺口。旋风车的骑手们和铁甲金刚穿过破口，在靠近蜂巢墙体的地面上和钳形飞艇进行殊死搏斗。

　　能量护盾泄漏的史前文化能量使这片地区的季节发生了变化——不但使当地的气候特点发生了变化，同时还影响了周遭植物的生命进程。兰德和露可正冲在一支由旋风式摩托车手组成的分遣队的前面，他们在几秒钟内就经历了一场从冬天到春天的转化。孢子和花粉像雪片一样在突然形成的暖气流中飘浮；嫩绿的小草破土而出，就像绿色的潮汐涌遍整片山谷，各种花草树木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花朵。

　　“在我的幻想中的确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①（①详情请见本书第二部第15—16章，关于兰德做梦的内容。）！”兰德通过战术网络评论道。

　　“看这些野花！罂粟花，万寿菊——”

　　“是啊，不过我不喜欢前面这一大片矢车菊。”

　　露可看见一具蓝色的执行者机甲出现在他们面前，它的炮口已经发红。眼看就要喷射出猛烈的炮火。“散开。”兰德命令其他的旋风乍，这时能量束已经向他们射了过来。两个自由战士驾车起跳，立刻变形成为战斗铠甲模式。

　　“你去引开它的火力！”露可说着，开启助推器向左边跃起。

　　兰德仍然停留在地面上，用欺骗性的射击逗弄这架蓝色的魔鬼，露可则潜到了它的身后。然而才一转眼的工夫，因维德人突然消失了，它在半空中用火炮向露可猛烈射击，打碎了机甲一侧的背部装备，击落了机甲的一个轮胎。她无法控制机甲，背对着敌人摔倒在地，不过兰德抢步上前，拦在了他们中间。

　　“没事了，我会保护你的。”兰德扣动扳机射出一连串威力平平的炮火。

　　“让我来对付它！”她的话音里充满了愤怒。

　　“要是我不插手，你现在已经是一团冒着黑烟的橡胶了。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兰德冒险回头看了她一眼。“你明明听得很清楚——我喜欢你，真是该死！”

　　对兰德来说，现在已经到了坦白感情的关键时刻；而露可却想把感情留到日后再挑明。“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兰德回过头迎向他的对手，那具因维德机甲正要准备开火。“什么都别说了。”他急匆匆地喊道，“快跑一跑！”

　　炮火跟着旋风车机甲来回移动，不过目标最终还是逃脱了它的跟踪。兰德跳到它的身后，一炮贯穿了机甲的圆形扫描仪。

　　“好枪法，牛仔。”露可说着很快跟上了他，“我敢打赌，你一定是靠这种法子勾引姑娘的。”

　　露可的话音里带着几分他过去从未感受到的甜蜜意味，头盔面罩后的微笑也点亮了他的心。“不，我只勾引枪法比我好的姑娘。”他笑了。

　　他们悬浮在地面上空大约五十英尺的高度，看他们近乎悠闲自得的飞行姿势，就好像战斗已经结束了似的。突然，有个东西毫无征兆地向他们飞来：这个物体的中央是一个透明的女性地球人，她有一头飘逸的红色长发，赤裸的身躯散发出钻石般的白色能量焰火……

　　这个幻象——也许它的确不是空虚的幻影——吸引了伦克和安妮的注意，而此刻他们正位于这片区域的另一个地方。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伦克问道，此时，他已经重新执掌了卡车的方向盘。

　　那道能量焰火在天空中荡来荡去，像是在召唤他们。安妮敢发誓自己在幻象中看见了玛琳，但她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然而，这道火焰似乎还在向他们召唤。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它希望我们跟着它走？”

　　“看起来是这样。”伦克说道。他给汽车挂上了挡位。“我知道你从不放弃任何幻想。”

　　与此同时，在蜂巢的正上方，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斯科特和兰瑟都把战斗机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并且希望远征军的飞行员们也跟着效仿。空中战斗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斯科特意识到，这是因为长期在零重力环境作战的飞行员们一时还难以适应地球的重力场。他想起伦克把阿尔法战斗机交付给他时，他所感受到的恐惧——而当时他只需要对付两到三具震爆机甲，那根本不是现在满天飞舞如同蜂群的因维德机甲所能比拟的。

　　变形后的两个队友展示了，一年的游击战生活积攒下来的经验，他们降低高度靠近蜂巢，速射机炮猛烈射击，击落了一具又一具因维德机甲；他们甚至击落了不久前刚刚组装的最新型号的外星机甲——外形和铁甲金刚颇为相似的复仇者机甲，它是因维德城区执行者机甲的升级版本。兰瑟飞到远处，用速射机炮击落了两架复仇者，向战友们示范该如何利用地球引力和敌人作战。

　　突然，一道火焰从他们身边飞过，它的周围发出白炽的光芒。

　　兰瑟说：“我想那是某种蒸汽云雾，不过我无法确定。你能不能飞得近一些？”

　　斯科特掉转方向，驾驶着战斗机飞向这道光怪陆离的幻象，同时用他的仪器开始扫描。然而，他的肉眼已先一步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在那道能量云的中央是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形轮廓，它比人体稍大一些，而且形体清晰可辨。

　　不，不可能！斯科特想道。

　　突然，战术网络里传来兰瑟尖锐刺耳的叫喊：

　　“我被击中了，斯科特！陀螺稳定器被打中了！我无法掉头，也打不开座舱盖！我正在坠落——兄弟……别忘记我！”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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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尔·玛琳如何创造出这项小小的奇迹，得以在反射据点上空飞行，仍是一个有趣(但又无法证实)的问题。耐斯特菲格在理论研究(她对因维德社会组织形态的研究备受争议)方面走在了前头，她认为阿里尔“借用”了蜂巢能量护盾泄漏的史前文化能量——能量泄露的同时也影响了周围的环境。但这一理论仍然没有解开谜团。

　　大多数专家认为，卡格和希拉是瑞吉斯更高级别的进化产物，但他们都没有获得类似的能力。至于阿里尔女士本人，则永远无法褪去这一奇异事件赋予她的光彩。

　　                                ——《宙斯的怒吼：反射据点之旅》





　　望着座舱显示屏，指挥机甲里的希拉露出了一丝微笑。人类飞行员通过机甲变形获得战斗优势，但毕竟数量相差悬殊太大，无论变形为铁甲金剐还是守护者，他们都遭受了同样惨重的损失。突然，她的扫描仪发现兰瑟的战斗机同样成了因维德人盛怒之下的牺牲品，尽管他的战斗机未被击毁，但却笔直地向地面坠落。她的脑海里频频浮现出他的脸孔，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便开启推进器，急速俯冲前去救援。

　　阿里尔的话音再一次回响在她耳边：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希拉，什么都没有！而她却回答：“你错了，阿里尔。我学会了去爱，虽然他只是我们的一个敌人。却足以使我背弃自己的人民。”

　　看见飞速接近的因维德指挥机甲，兰瑟料想它必定是来结果自己的。他拼命想打开座舱，但立刻又放弃了逃出陷阱的念头。他紧咬牙关，抱定了牺牲的决心。然而，因维德人却突然用两条铁臂托起了他那架受损的战斗机——敌人不但没有摧毁飞机，反而把他从致命的坠机事故中拯救出来。他透过座舱玻璃望着敌机气泡形的座舱盖，只见里面端坐着一个金发的女性飞行员。她到底是外星人还是地球人，这仍然不得而知；可是不管怎样，她毕竟救了自己的性命。

　　“为什么？”他喊道，“为什么？！”

　　希拉的声音竟然接入VT战斗机的指挥系统回答道：“别问我为什么。”希拉告诉兰瑟，“我虽然救了你，却背离了自己的立场。”

　　她的机甲松开了变形战斗机，不过，阿尔法战斗机的控制系统已经恢复了正常，底部的推进器使兰瑟保持在树梢左右的高度。兰瑟抬起铁甲金刚的速射机炮——这会儿摧毁指挥机甲简直是易如反掌……然而最后一刻发生的情势变化使他困惑不已，兰瑟终于把她放走了，连碰都没碰她一下。

　　蜂巢的距离更近了，斯科特的眼睛仍然盯在环绕着玛琳的那团云焰上。好几具铁甲金刚都被眼前的情形所震慑，呆呆地悬浮在半空。

　　“玛琳……是你吗？”斯科特迟疑地问那个物体，“真的是你吗？”

　　像是对他的回答，那团云焰向蜂巢奔去。包裹在这团耀眼夺目的丝茧状物体之内的玛琳伸了伸手臂，一道蜿蜒曲折的光波也随之渗入天空。

　　斯科特开动战斗机推进器，飞速追了上去，兰瑟也紧跟在他身后。

　　卡格的机甲也在不远的地方，就在他收看两具地球人的机甲飞速追赶阿里尔的投射图像时，瑞吉斯的声音传进驾驶舱，通告了希拉背叛的消息。

　　“她干了什么？”卡格感到难以置信。

　　“是真的，卡格。”瑞吉斯重复道，“她救了一个太空堡垒的叛乱分子。”

　　“她已经被污染了，和阿里尔一样。”人类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诱使他的姐妹相继背弃了自己的立场？卡格问自己。

　　他把满腔怒气全都发泄在两具铁甲金刚和三架阿尔法战斗机上——他用前臂的火炮把它们炸成了碎片，然后就驾驶机甲飞速追赶阿里尔和她的叛乱同党去了。

　　火焰自身的变化，也引发了气候的变化。这片土地突然从春季转入夏季，现在，就连秋夫的枯叶也开始飘落。兰德和露可仍然跟随着那颗闪烁摇曳、拖着藤蔓状光芒的太阳——玛琳。

　　“玛琳。”兰德在战术网络里呼叫，盼望她能够听见，“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他们对亲眼所见的玛琳还带有几分怀疑，不过她的声音却彻底扫除了他们心中的疑惑。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云焰似乎在反问，火焰也随着它的运动而振动，红色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上，发出灯丝一样的光芒，就好像它自身也在发光。“我们只想找一个能够和平、安全地生存的地方。”

　　“是吗？不过你好像忘了一件事。”兰德生气地指出。“这个星球是我们的家，而不是因维德人的退休社区。”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们从未打算消灭人类。”

　　玛琳的云焰在他们前方飞驰，游离的电子干扰不停地向猩红色和黄色夹杂的蜂巢表面撞击。

　　“那你们打算干什么？”

　　“我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完全的因维德人。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新的生命形态。我知道，人类的生命形态绝不会是我们的最终选择。尽管瑞吉斯还没有看透，但是我已经领悟了，我必须想办法让她明白这一点。”

　　虽然他们散在各处，但自由战士小队的其他人——斯科特和兰瑟还有安妮——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想，他们要用这种新的形态取代旧的。”兰瑟说道，他脑子里还想着救他的那个和人类一样的外星人飞行员。

　　“我的朋友们，请跟我到核心区域来，那里是因维德文明的核心。在那里，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那片云焰向下俯冲，蜂巢穹顶的内部随即开启了一道发出亮光的大门。

　　“她进去了。”卡车射手座位上的安妮惊讶地说，“你不会跟她进去的，对吗？”她紧紧拖住伦克的胳膊。

　　“你最好还是相信我会进去。”他坚决地告诉她，“听着，薄荷，如果你害怕就下车。我会回来找你的。”

　　“我才不害怕呢。”她哼了一声，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我不认为……”

　　他们接近蜂巢内部那个炫目的白色人口，驶离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也许永远都无法回来了。

　　这个地方活像充满了细胞和自血球、红血球的血液流。他们依稀辨认出远处有一个耀眼的白色球体，一道垂直的光线把它分成左右两半。

　　而玛琳的特殊形态仍在引领着他们继续前进。

　　“我简直无法相信。”兰德在战术网络中对露可说道，“我们已经进入了反射据点。我想我们该毁掉这个地方，而不是到处转悠。”

　　“我更倾向于刚才在外面的想法。你觉得她会带我们上哪儿去？”

　　“彩虹上面。”兰德说道。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同一时刻出现了：身着旋风式战斗铠甲的露可和兰德，卡车里的伦克和安妮，还有驾驶阿尔法战斗机的兰瑟和斯科特。这地方是个巨大的空穴，内壁上的某种活性神经组织把空腔照得亮堂堂的。在他们上方悬浮着一颗巨大的布满脉络的青铜色球体，球体中的阴影不断成形、变幻，与一个可怕的意志相呼应。

　　看到对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安妮兴奋不已，而斯科特却火冒三丈。他掀掉头上的“思维帽”，升起阿尔法战斗机的玻璃座舱跳了出来，冲着两个旋风车骑手大发雷霆。

　　“我告诉过你们待在原处别到处乱跑。”他开始训人了，“你们又不是军人！”

　　兰德感到非常奇怪，在当前的情形之下，这个人竟然还在考虑那些事情。

　　“哦，既然我们不是军人，那就更用不着遵守你的命令了，不是吗？”露可掀起头盔风挡，还了他一句。

　　“是玛琳带我们到这儿来的。”安妮爬下汽车，向他们解释道。

　　斯科特不安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我想，她是故意要把我们全都引到这儿来。”

　　突然，兰德指着那个球体——它内部的亮度突然提高了许多。

　　随着刺眼可怖的闪光，球体的亮度达到了顶点。

　　“愚蠢的人类！”一个低沉的声音充满了室内所有的角落，说话的明显是一个女性。“你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亲眼看看因维德的瑞吉斯……那么好吧，你们会见到她的。”

　　彩虹之上，真是这样！兰德想。

　　突然，大家只觉得有人熄灭了所有的灯火，使瑞吉斯的核心圣地陷入一片黑暗，只有那颗球体中央发出的亮光像舞台射灯一样照耀在他们身上。这时球体底部出现了高塔一般的熊熊烈焰，它和不久以前包容着玛琳的火焰十分相似，只不过这一次的火焰更加猛烈，更具有威胁性。在火焰当中，他们辨认出一个和人类极其相似的、没有头发的人形，她有近十米高，身穿红色的长袍，戴着一副怪异的手套，身下还垂着条像尾巴一样的东西。

　　“听好了，我就是因维德的化身。我是因维德的精神和灵魂。我引导我的人民从另一个失去的世界穿越广袤无边的宇宙来到这里。

　　我带领我的人民和黑暗势力的大潮进行斗争。黑暗势力已经吞噬了我们的世界，直到现在它仍然要吞噬我们，仍然是我们的巨大威胁。

　　我是生命力的化身，是造物主。用你们种族的原始语言来描述。我就是……母亲！”

　　伴随着她的叙述，他们看见了许许多多的星云和星系，看见了凶维德人被逐出奥普特拉星球来到泰洛星和其他星球，最终辗转抵达地球的过程。

　　室内重新亮了起来，他们终于得以完整地看清楚这个蓝眼睛的生物……因维德人的母后。

　　“你们感到惊讶……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在‘生命之花’的指引下来到这个星球，却发现这里竟然已经有人居住，而且正是这个种族摧毁了我们家园。”

　　“这里已经有人居住了。”兰德插了一句。

　　“这根本无关紧要……和我的人民生死存亡相比，你们的种族根本算不了什么……因维德人的生命力是无可否认的……”

　　“不，这是不对的！”一个微弱的声音突然响起，和瑞吉斯发生了争执。所有的人都转过脸去，他们看见玛琳从某处走进了穹顶大厅，穿着大家都记得的那身黄色夹克和蓝色工装裤。

　　斯科特大声向玛琳呼唤。

　　“这么说，阿里尔，这都是真的了？你是个叛徒。是你把黑暗势力的奴仆引到蜂巢里来的？”

　　“他们不是黑暗势力的奴仆。”玛琳反驳道，“他们的生命力和我们一样强盛。”

　　“他们是我们的敌对种族。”

　　“他们和我们对抗，那只是因为我们把多年以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强加在他们身上！”玛琳转身面对着她的朋友们，“斯科特，你昕我说：如果还能重新开始，也许我们应该寻求一条途径，让我们两个种族在这个星球上和平共处。”

　　斯科特闭上眼睛，向玛琳摇了摇头。“很抱歉。”他告诉她，“但你应该知道这绝无可能。”

　　“这么说，你更愿意让死亡和毁灭继续蔓延下去？”

　　“是这样的，玛琳。”伦克插了进来，“如果迫不得已，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个痛苦的结局。”

　　玛琳惊愕地“啊”了一声，她根本就没有料到这样的回答。

　　“让我来提醒你几句吧。”伦克接着说道，“也许你已经忘记了，是你的种族入侵了我们的星球一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了。”她低声说道。

　　在地球大气层的边缘，第三攻击大队正向反射据点上空移动，接收到激活史前文化能量屏蔽装置的命令时，灰影战斗机渐渐在非物质化过程中消失不见了。

　　“仍然没有SDF-3号的任何迹象。”控制员报告了最新的消息。

　　“所有的舰只都已就位，等待下达命令。”

　　“真是倒霉到家！”莱因哈特嘟囔了一句。

　　“地面部队报告，他们成功突破了蜂巢的能量护盾，但变形战斗机中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因维德指挥官不是没有发现我们，就是对我们毫无反应，估计屏蔽系统起了作用。”

　　“好吧。”指挥官转身面对着前方的观测窗，“通知舰队集结，组成决战队形准备接敌。”莱因哈特轻轻呼了口气，重大的责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控制员的报告为他增强了信心，但他还是忍不住去考虑失败的可能。亨特要他使用中子炸弹，虽然它能够毁灭因维德人，但许许多多地球人也将因此遭受噩运。

　　战场上空的卡格击落了一具又一具机甲，想以此抵消希拉的背叛引起的失衡。现在，他的传感器又在蜂巢内部发现了洛波特机甲的信号。在消灭了两架变形战斗机后，他顺着能量护盾的破口一头钻入蜂巢核心。

　　在圣地内部，那个被人类称为“玛琳”的外星人正在尝试推翻伦范的论点。“可是你们和我一起走过那么长的路。”玛琳告诉伦克，语气中明显流露出受伤的意味，“我甚至以为你们会喜欢我，至少可以接纳我。现在的我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伦克，可是你们的感觉为什么发生了变化？”

　　“你说什么，你和过去没有不同？”伦克那张头盔下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你是个外星人！你以为我们知道真相后，还会像过去一样对待你吗？你是个间谍！”

　　“可我像朋友一样和你们长途跋涉，一路上你们总该看出了点什么，伦克。难道我们之间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还有你的同胞和我的人民？”

　　瑞吉斯饶有兴趣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这几分钟的对话使她对人类的了解超过了以往三年的总和。不过阿里尔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看看你的这些朋友吧。”她对阿里尔说道，她的话也直接传人地球人的意识当中，“留意一下他们盯着你的眼神，是那么的恐惧和狂乱，这个情绪化的种族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仇恨……还有暴力！”

　　“是的，他们困惑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背叛了他们。”玛琳辩解道，“但他们并非充满了仇恨。”

　　“你和他们的接触使你变得盲目，无法看清他们的本质，我的孩子。他们的遗传因子注定他们将会摧毁一切无法领会的东西。”

　　“你给我住嘴，老巫婆！”兰德打断了瑞吉斯，冒险向前踏出了一步，“我已经受够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我愿意像过去一样对待玛琳——虽然伦克穿上了这身盔甲，但我想他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不恨她。尤其是现在，当我知道为我们的立场努力日嘲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候。不过对于你，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到目前为——”

　　当他们看见红色的麻痹射线时已经太晚了，这几道光线就像从那双蓝眼睛里进出来的一样，它们把兰德掀了个跟头——谚语说得好，眼神也能杀人，不过幸运的是，兰德的战斗铠甲救了他。

　　“对他们来说这都是天经地义的。”瑞吉斯对玛琳、阿里尔解释道，“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们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谋杀、征服和奴役史，对象则是其他民族或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这不是真的！”希拉打断了瑞吉斯，突然出现在大厅里，“阿里尔说得对，瑞吉斯。请你原谅我，不过我也开始怀疑我们是否比他们优越。”她短促地望了兰瑟一眼，又接着说道，“你刚才说这个种族充满了谋杀和奴役的罪孽，可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干的事情和这些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么说，希拉，你和你的姐妹都要背叛我们了？”

　　希拉，兰瑟望着她，心里念着这个名字。

　　阿里尔指了指面前这几个地球人。“看看他们，瑞吉斯。他们不是……动物或者野蛮人。他们高贵英勇，为了捍卫属于自己的权利像我们一样努力奋斗。”她向斯科特递过一个恳求的眼神，希望他能够理解并且谅解她。斯科特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告诉她，他会的。

　　这时候，卡格也加入到他们中间，但他并没有像希拉那样以物质形态出现，而是在史前文化能量球体上现身，他的影像足有真人的五倍大小。

　　“你们全都疯了吗？”卡格喊道，“这些人类是怎么找到入口进入蜂巢的？！希拉，立刻把他们清理掉！”

　　希拉扬了扬下巴。“我好像用不着听你发号施令吧，卡格。”

　　他怒视着她。“和叛乱分子的接触不但使你变得软弱，还使你失去了骨气。”

　　“但也驱除了内心的邪魔。”她毫不示弱，“复仇的心态和邪恶的情感已经把你给毁了。不是人类，而是你自己已经沦为黑暗势力的奴仆了。”

　　“你说什么？”他怒吼道，“你再怎么喜爱这个可悲的种族，我也不能让你成为我们未来道路上的绊脚石。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肩负的使命？”

　　“如果一味好战，我们谁都不会再有未来。”站在地面上兰瑟说道。

　　卡格一言不发，根本无视他的威吓。“够了。我为战斗而生——耶就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必须阻止这个疯子！”斯科特喊道，他没有理会玛琳的恳求，径直跑向自己的战斗机。

　　阿尔法战斗机穿过地狱一般的过道——就是方才兰德和露可经过的那条通道——追赶外星人的机甲。这下我逮住你了！斯科特想。还不等因维德人飞出蜂巢，斯科特就把武器瞄准了卡格。然而他还没开火，外星人就改变了方向，抢先射出一束等离子湮灭光弹。才一眨眼的工夫，他们都飞出了蜂巢，在刚剐转至秋天的森林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顶端漆成红色的热寻的导弹和致命的等离子湮灭光弹撕破天空，两个王牌飞行员时而缠斗时而施展假动作，时而爬升时而俯冲。斗得不亦乐乎。

　　大厅里也在转播这场激烈的空战，其他的自由战士以及阿里尔和希拉都还聚集在这里。

　　“我可不喜欢袖手旁观。”兰德告诉露可。“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是待在这儿，还是出去帮他一把？”

　　“我不知道，兰德。我完全糊涂了……”

　　突然，球体上的显示图像出现了干扰条纹，接着就被太空中远征舰队的图像信息所取代。

　　瑞吉斯眯起了那双天蓝色的眼睛。“不！他们已经来了！黑暗势力的大潮又要来吞噬我们了！”

　　“那是亨特将军的舰队！”

　　“哇！没想到有那么多飞船！”

　　“好吧，终于结束了。”兰瑟轻声说道，但他的话语中突然充满了失落的情绪，“和平解决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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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她身上浇水！快给她浇水！

　　                             ——兰德见到因维德女王瑞吉斯时的第一反应(未经证实)





　　绝大多数地球人并不知道远征军的舰队已经抵达，至于反射据点上空的那场旷世大战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如此，远在南美洲的人们还是知道地球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事件。因维德人突然开始撤离——无论是城市、乡镇，还是通讯前哨和史前文化能量农场，震爆机甲和钳形飞艇部队形成一股洪流，向着北方的某个目的地大举进发。

　　与此同时，在北方硝烟弥漫的天空一角，一具橙、绿相间的因维德指挥机甲正和一架变形战斗机打得难解难分。这显然是战场上厮杀得最为凶狠的一对，他们俨然成了敌对两军的化身。通过某种方式，他们……

　　对于卡格，这个外星人的王子来说，他的大脑中只有胜利的光荣，而“失败”两个字完全游离在他的意识之外。他抬起机甲右臂上的火炮向逼近的战斗机射出一枚致命的红色炮弹，脸上露出恶毒的微笑。

　　不过，斯科特早有准备。他通过意识操纵贝塔战斗机来了一个规避滚转。同时射出两发炮弹向卡格还击；当VT战斗机完成整个回转动作的时候，他顺势把飞机变形为铁甲金刚模式。

　　卡格左右避让，简直像在嬉戏，他竟然迎着铁甲金刚倾泻的能量流，驱动机甲从正面发起突然攻击。两具机甲在半空相撞，扭打在一起，推进器使它们滞留在半空，它们用坚实的铁拳互相猛击。斯科特抬起速射机炮往敌方机甲顶门击打，没想到卡格不但避过了这一击，反而给了VT战斗机几拳。斯科特扭转身躯，再一次挥起火炮，而卡格却笑着化解了他的攻势。

　　外星人的语音穿过战术网络传了进来：“就凭你这可怜的几下子，你输定了，不过倒是蛮有趣的。”

　　斯科特怒喝一声：“只要能把你烦死，我就满意了！”

　　铁甲金刚双手握住火炮，第一次射击落空了，第二次射击打在指挥机甲的头部，却没有造成任何损伤。作为回应，卡格也从机甲肩部放出一丛导弹，斯科特也放出同样数量的导弹作为回应。导弹群在两具机甲之间炸成了碎片。然而卡格跟着导弹倚身上前，在爆炸的烟雾中钻了出来，趁斯科特避让不及之际，他抬起飞船的金属脚猛踢Ⅵ战斗机的控制舱。贝塔战斗机的座舱里冒出大量电火花，许多回路纷纷烧毁、短路。斯科特无助地坐在座椅上，这时，电流涌过他的护甲，显示器也发出尖利的最后警告。卡格的机甲跟在他身后，端起了武器。斯科特以为他会在背后开枪结果铁甲金刚，然而卡格却选择了对敌人施加凌辱和折磨一卡格故意打伤贝塔战斗机的推进器，使它失去行动能力。

　　铁甲金刚面部朝地缓缓下降，颈部和腿部都拖着浓密的黑烟……

　　卡格观察了一阵子，在他的座舱里哈哈大笑，接着他又掉转方向，和十多架突然出现在周围要为上级长官复仇的战斗机展开了厮

　　“真是有趣。”他暗自窃喜。

　　卡格故意飞到太空堡垒战士的攻击包围圈当中，让他们更容易射中，以显耀自己轻而易举避开敌人围攻的能耐。当他们全都扑过来时，卡格呲牙咧嘴地开始了反击。卡格击落了第一架向他猛扑过来企图置他于死地的敌机，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还有第四架。

　　与此同时，卡格手下的震爆机甲也在地球大气层外围展开厮杀。

　　因维德人所谓的蜗牛母舰和超过一千艘的钳形飞艇加入了主力舰队。激光炮在这片空间纵横交错，此起彼伏的圆球形爆炸光焰就像无数新星爆发。

　　甚至还没看见自己的敌人，数以百计的因维德飞船就已被摧毁，和敌人作战更成了一句奢谈。一队一队的执行者机甲和钳形飞艇被歼灭，蜗牛母舰还来不及释放战机就被打得凌空爆炸。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前仆后继，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在旗舰的舰桥上，莱因哈特将军收到了最新的战报。“因维德人的战力评估很快就会出来，长官。”斯帕克斯向他报告。

　　“我要一份关于进入反射据点突击队的详细报告。”他说。

　　“他们遇上了相当顽强的抵抗，长官。”

　　莱因哈特仔细看了看监视器上的数据。“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将不得不使用中子导弹。”

　　“可是我们的部队……”斯帕克斯提出异议。

　　“我知道这么做的后果。”莱因哈特严峻地回答。“可是还有别的选择吗？不是我们消灭它们夺回地球，就是彻底放弃一切。道德问题还是留待日后再去评判吧。”

　　“我明白。”斯帕克斯轻声说。

　　“灰影战斗机已经全部起飞。”一个女性技术军官通过网络向他们汇报。

　　“就这样吧。”莱因哈特说道，“但愿上帝站在我们这边，中尉。”

　　在蜂巢大厅里。兰瑟、伦克、安妮和希拉都紧紧盯着那颗史前文化能量球体，这时，太空中的战斗画面又换成了瑞吉斯的圣堂避难所。在这些人类看来，瑞吉斯显得忧心忡忡，她不再是刚才那个无所不知的神柢了。

　　“所有部队重新编组。”瑞吉斯命令自己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击退入侵者！”她回过头面对着那群小个子的观众，目光最终落在了希拉身上，“你的背叛使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我的孩子。”

　　没有人明白瑞吉斯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希拉。诚然，希拉不但没有杀死兰瑟，反倒救了他，但对于这场大战来说，她个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元足轻重。“这不可能！”她回答自己的母后，她的内心第一次感到愧疚。

　　兰瑟正要说些什么，突然，他看见构成通讯球体的诸多像素单元中间又有一块暗了下来。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同样的情形，他突然明白了，这个球体不但和瑞吉斯本人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和她的子民休戚相关。他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战斗画面上：一整队的执行者在来无影去无踪的激光射线打击下伤亡惨重，当最后一具机甲被击毁时，又一块像素单元黯淡了。安妮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奥秘。

　　“嘿，瞧那边！”安妮指了指球体下部的黑点。

　　“每失去一个因维德人，它的能量就降低一分。”兰瑟为大家作了说明，“是不是这样，瑞吉斯？”

　　外星人傲慢地低下头看着兰瑟。“你的洞察力很敏锐，地球人……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们整个种族都能感知我的每一个孩子的死亡。”

　　这种痛苦她一定早有体验，兰瑟想道。过去这一年来，他们走过的旅途已使瑞吉斯深有感触，更不用说更早的时候，泰洛星的洛波特统治者，还有亨特和他率领的哨兵部队对她造成的沉重打击。

　　“灰影式战斗机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看见越来越多的因维德战机被鬼魅般的炮火击中，纷纷消失在猛烈的爆炸中，伦克来了劲头。

　　兰瑟朝因维德女王所在的火柱方向走了一步。“你的部队根本探测不到那些战斗机。”兰瑟告诉瑞吉斯，“你的孩子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现在只有你才能把它们从毁灭中解救出来。”

　　女王看着他，丝毫不为所动。“在过往的历史中，我们曾经两度远涉银河离弃自己的家园……但现在，我们绝不放弃！”

　　“难道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吗？！”伦克冲着她喊道，“你的子民正在死亡！”

　　希拉看了伦克一眼，这才抬起头望着瑞吉斯。“母亲，也许我们应该听从他的……”

　　“你们具有改造星球的力量。”兰瑟争辩道，“你们没有必要为了这个星球死拼！”

　　“你们不明白。”瑞吉斯说，那几乎是一种悲哀的语气，“‘生命之花’只能在这个世界生长。它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它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消亡。”

　　一睁开眼睛，斯科特就看到了玛琳的面孔。他穿着战斗护甲背靠在一棵树上，全身上下都疼得要命，坠毁的战斗机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冒着浓烟。

　　“斯科特。”玛琳用一块湿布轻轻地擦拭他的头部，“你的头好点了吗？”

　　斯科特看见布上的血渍，便抬起手去摸自己的伤口，但即便是这样轻微的动作，都引发了左半身的剧烈疼痛——尽管有护甲的保护，他的肋骨还是断了几根。“啊……发生了什么事？”他呻吟道。

　　玛琳指着那架变形战斗机。“你被击落了。我看见你的飞机栽下来——”

　　“贝塔战斗机在哪儿？”他想要站起来，却不由自主地瘫了下去。玛琳抱住他，把脸颊贴在他的胸前。

　　“你现在不能活动，斯科特。和我一起待在这里！”

　　“我必须回去……”看见玛琳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自己，斯科特感到无法理解。过去的那段日子，以及蜂巢大厅里发生的事情。

　　他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玛琳，出什么事了？”他用近乎警觉的口气问道。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是和你有关的……你会爱我吗，斯科特？哪怕只是一丁点儿？”

　　记忆渐渐开始恢复，斯科特想起了战斗时的情形，还有卡格！斯科特觉得玛琳说的那些话筒直是疯言疯语。他看着她，“玛琳，我只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和因维德人战斗！”他拒绝了她主动奉上的嘴唇，忍着剧痛挣扎着站起来，大步向战斗机跑去……

　　玛琳在他身后拼命追赶。“可是，斯科特，”她喊道，“我爱你！”

　　在战场的另一处，两具铁甲金刚像在周末的公园里闲逛的恋人，穿过混乱的战场。兰德刚才差点儿中弹，露可却在战术网络里嘲笑他。

　　“我看你还是回去补补战术机动课吧，孩子。就连我奶奶都飞得比你好。”

　　“好啊。”他同样用揶揄的口气说道，“等你遇上麻烦的时候可别叫我来救你。”

　　“看看到底是谁救谁的命？”

　　兰德冲着显示屏笑了。“我爱你。”

　　“我也一样。”露可才开了个头，两个人的甜言蜜语就被来势汹汹的卡格打断了。

　　卡格射出一发炮弹把他俩隔开。他们升空的时候已经很晚，所以没有看见卡格击落斯科特的情形。当卡格恶狠狠地逼近之时，兰德不由得大吃一惊——他毫不费力地打掉了阿尔法战斗机控制着的速射机炮，这种战法在空战中非常罕见。座舱里的露可目瞪口呆地看着两具机甲拳来脚往、竭尽全力地要把对方打瘫，然后借助推进器彼此分开一段距离，接着再进行下一个回合。毕竟还是兰德更加足智多谋，他竟能绕到因维德机甲身后把它紧紧抱住，这下子卡格正前方的薄弱环节就完全暴露在露可的枪口之下。

　　“好，我抓住他了！”露可听见兰德在战术网络中大声叫嚷，“干掉他！”

　　露可试着按动操纵杆上的扳机钮，但她的手指却拒绝执行这项命令。如果她打偏了，兰德就有可能和敌人同归于尽。她的脸上沁出了汗珠，握着操纵杆的手也像中了风似的不停地打颤。她不能用兰德的生命做赌注冒险开火。此刻，兰德高声呼喊，叫她不要因为自己而有所顾虑……

　　和兰德一样，卡格也被搅糊涂了：这具红色的铁甲金刚完全具备正面射击的条件。可它的飞行员不但没有开火，反而迎头冲了上来，挥起机甲的火炮向他猛击。敌人的战术失误使他获得了充裕的时间挣脱铁甲金刚的束缚。卡格狞笑着一枪打中对方的右臂，机甲肘部以下被齐根打断。接着，他的指挥机甲又振臂一挥，把人类驾驶的战机甩到身后。借助推进器的推力，卡格居高临下朝红色的铁甲金刚猛烈撞击，巨大的冲击力震得地球女机甲飞行员头晕眼花。

　　当露可同过神来的时候，卡格已经升到她前向观察窗的位置。

　　就在这个时候，兰德突然从后方撞击外星机甲。虽然兰德成功地干扰了卡格的射击，却替露可挨了一发炮弹。

　　露可在战术网络里听见兰德尖利的嘶喊，这时，铁甲金刚仰面倒下，它连中数发炮弹，拖着烟雾缓缓向地面坠落。露可从后面赶上去想要减缓他坠落的势头，但兰德大声地制止她：“露可，没有用的……他不会放过我。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你还死不了，先生，”她告诉他说，“我是不会放弃的！”

　　卡格把两具铁甲金刚框在了准星正中，打算用一发炮弹把他俩全都结果，突然，一发能量弹打中了外星机甲的背部。

　　斯科特的声音从网络中传来，露可看见分体贝塔战斗机出现在她的视野之中。

　　“带兰德离开这里。让我来好好修理它。”

　　“收到。”露可用金属手臂抱紧了受伤的朋友。

　　贝塔战斗机和外星机甲又相遇了，不过他们都知道，这回面临的是一场殊死决斗。斯科特的记忆已经恢复了大半，现在，他对卡格刚才对他所做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

　　两具机甲时而飞速旋转，时而作出一系列假动作，时而俯冲，时而爬升，瞅准机会用导弹和火炮相互射击。一丛射弹再次撕裂了蓝天，在雷鸣般的爆炸声中迎头相撞，愤怒的火花洒满了战场。但斯科特发现了一个猎杀外星飞行员的机会：他摆出架势佯装要和卡格徒手搏斗，却趁卡格张开机械手臂在空中盘旋毫无防范之力的时候，悄悄射出一整排的热寻的导弹。

　　卡格并不清楚棒式导弹能对他的机甲造成多大伤害，所以他不但没有移动地方，反倒为人类飞行员算得上聪明的秘密行动喝起彩来。突然，机甲的自动系统开始闪烁，反馈出真实的受损情况，第一次爆炸就已经把他吞噬，烈火烧灼着为他年轻的灵魂而创造的人类形态的血肉之躯……

　　斯科特伸手遮住眼睛。烈焰和绿色的营养液随着爆炸从撕裂的机甲向外喷涌，机甲的四肢被炸得四分五裂。斯科特知道，在他的四周，一场小规模战斗仍在进行，对他个人来说，这场战斗和刚才的决斗同样重要。

　　几分钟后，斯科特在地面降落前去照看他的朋友。机甲内的导弹储备已经彻底耗光，现在该让主力舰队的VT战斗机挑大梁了。他询问了兰德的伤势，没想到等来的却不是道谢，兰德说：“你到底对玛琳说了些什么？”

　　“是啊，”露可也凑了进来，“她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

　　“我不想谈她的事情。”斯科特话音刚落。脑袋上缠着绷带的兰德却突然地站了起来，伸手一把揪住斯科特护甲的衣领。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得给我说清楚！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吗？她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她爱上了你，不过看样子她是认真的。你最好弄清楚她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爱情，伙计！我想你也会爱上她，如果你没发现她是因维德人的话。”

　　露可把两个人分开，然后她对斯科特谈了自己的看法。“别再因为死去的女朋友折磨自己了，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不是吗？”

　　“我怎么能忘记她是被因维德人——玛琳的族人杀死的？”

　　“那你就要把一切都怪罪到玛琳头上？”兰德火冒三丈，“她没有杀人，这你很清楚。再说，你和亨特将军的部队不也杀了很多因维德人吗？除了我们，还有很多人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你什么时候才会明白，因维德人只是人类最近一次战争的借口？”

　　“兰德，你完全错了——你太陶醉于战斗之中了。这场战争是它们挑起的，它们攻击了我们的星球——”

　　“听着，在我们听说过因维德人、洛波特统治者甚至天顶星人之前，战争就已经存在。你完全可能在和其他人类的战斗中失去你的玛琳。”

　　斯科特摇摇头，觉得不可思议，即便如此，他也意识到兰德的话有一些道理。虽然他有满腔的情感和满肚子的话要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措辞……

　　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切……”

　　斯科特·伯纳德恐怕对自己生存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和否定。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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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触发点，就是“生命之花”累积到能为瑞吉斯提供大量营养液，将蜂巢内所有未孵化的雄蜂都转变为人类形态的特定时刻。

　　一旦完成这项进程，再加上充足的史前文化能量供应。她就能保有一支常备军；她的士兵和这群史前文化能量燃料驱动的飞船——震爆机甲、钳形飞艇和执行者机甲就能够放手消灭剩余的人类，甚至包括那些早就该根除的、在史前文化能量农场强制劳役的人类劳工。

　　大概就是这样……不过，形态改变后的因维德种族是否还会回到它们一度舍弃的奥普特拉星球？它们是否还会将“生命之花”奉作整个社会的核心？它们的性情是否会随着形态改变逐渐和人类趋于一致？……我们希望听到更多的意见。

　　                        ——《宙斯的怒吼：反射据点之旅》





　　随着南方大陆赶来的因维德大军加入战斗。远征军渐渐感受到了这股大潮的压力。战斗已经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数字游戏。

　　虽然灰影式战斗机一开始就击落了大量敌机，但战争的天平已经扭转。外星人把矛头对准远征军的主力战舰，向莱因哈特的前方阵线发起猛攻。为了保护母舰，灰影战斗机分遣队不得不向后撤，把一大片毫无防卫的空间让给敌人。虽然蜂巢的能量屏障已被打出缺口，但地面部队仍然没有占领反射据点的主要人口。莱因哈特当然不可能知道六个地球人不但进入了蜂巢，而且还见到了因维德瑞吉斯女王。

　　“三艘巡洋舰被击毁！”斯帕克斯在他的岗位上汇报，这时，旗舰在敌人炮火的打击下也剧烈地震动了一下。“他们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我们，指挥官。就连灰影式战斗机也无法阻拦它们的攻势！”

　　坐在指挥椅上的莱因哈特，拧过身审视着危机评估显示器。“该死的！哈灵顿的人到底被什么东西拦住，迟迟攻不进蜂巢？”

　　“长官，第二、第三和第五师报告，他们都遭受了极其惨重的伤亡。而第十四师，我根本就联系不上。”

　　莱因哈特咒骂了一句。如果第十四师全军覆没，那么进攻蜂巢的重担就全都落在了旋风式摩托部队身上，而且他们必须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条件下完成这些任务。

　　“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我们恐怕撑不了几个钟头。”莱因哈特喃喃低语，“叫一个灰影式战斗机中队做好直接攻击蜂巢的准备。

　　我不在乎他们用什么手段——哪怕要我撤回所有兵力牵制敌人都行。告诉空军配属部队的指挥官，我命令所有巡洋舰集中火力向六号地区射击。我们必须打开一个缺口，剩下的就看他们了。”

　　斯帕克斯立刻前去发布命令。

　　莱因哈特深吸一口气，开始等待。

　　蜂巢大厅里的瑞吉斯正望着连续示警的史前文化能量球。虽然她的孩子已经占据了上风，但距离胜利还十分遥远。难道结局永远部是这样？她问自己。

　　“洛波特统治者的邪恶灵魂仍然留存在这颗星球上。”她大声对希拉和剩下的三个地球人说，“无论是我们还是其他种族获得胜利，现在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盘桓在此地的仇恨会把更深切的恨意植入幸存的种族。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界已经被污染了……”

　　“冲突将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地球人灭亡，但这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已经承袭了这种邪恶的倾向。我们的基因库也被它污染了。”

　　被冷白色火柱包容的瑞吉斯俯视着希拉。“我的孩子，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追求的并不是这样一个结局。但我已经找到了清除这种威胁的办法……当年在海顿四号行星的时候，我曾经拒绝过它。他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把真相告诉我……

　　像在暗示了他酿成的大错，而当时贪欲熏心的洛波特统治者正着手准备对付我们……”

　　瑞吉斯的脑海里出现了佐尔的身影，可是一切很快又变成了“生命之花”，正是“生命之花”引导他们兜了一个大圈子。佐尔从“生命之花”的种子里提取的史前文化能量，给予了她用于完成宏伟大计所需的能量，这些能量能够使她把自己的孩子带往更高的层面，带往一个没有肉体、没有时间维度的地方。没有蒙蔽他们的世俗桎梏……没有情感，没有欲望，只有纯粹精神层面的无尽欢乐和欣喜。

　　可是佐尔真的预见到了这一切吗？他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问自己。那些幻象是如此的精确，事情的转变又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先是把他的飞船(即太空堡垒)送到这个世界，把洛波特统治者和他们的巨人部队吸引过来，“生命之花”再次生根发芽，繁衍滋生，然后因维德人便随之而来。

　　现在，去而复返的战舰满载着尚未启用的史前文化能量储备来到这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她在新秩序中的对手。

　　对佐尔的生命形态进行推断使瑞吉斯受到了误导。为了达成目的，她被愤怒、恐瞑以及各种蒙蔽史前文化能量真实目的的情绪所掌控。这并不像为机甲提供具备变形和人机合一能力的飞行员那么简单，这还意味着将整个种族与无数世代辗转传承的文化积淀相融合。他们使用“生命之花”作为物质营养和精神供给，然而几千年以来，“生命之花”始终试图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东西。

　　佐尔就是其中的催化剂。

　　“我的孩子，”瑞吉斯接着说，“我看到新的世界正在召唤我们。我们应当接受这种受到赐福的生活，走上它为我们开启的道路。”

　　“你明白她在说什么吗？”兰瑟问希拉，这时，瑞吉斯正和大厅内的史前文化能量球体重新整合。

　　希拉点点头，她仍在高度关注显示屏上的战斗场景。看着蜂巢大厅里闪现的最后一幕，伦克和安妮都紧张得喘起了粗气：灰影式战斗机已经突破了蜂巢的保护壁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反射据点随着战斗机的进入也发生了变化。五彩斑斓的亮光从看不见的光源投射进大厅，如同蛛网一样支撑着蜂巢大厅的神经网络开始解体，整座蜂巢内的有机体垃圾像一股巨浪垮塌下来。

　　“嗨。虽然已经作出了撤离的决定，不过她怕是来不及了。”伦克说道。

　　希拉正要跑向一旁的指挥机甲，兰瑟伸出手臂拦住了她。“让我走。”希拉恳求兰瑟，“我必须保护瑞吉斯和蜂巢，直到她把我们全部撤走。”

　　“我只是想帮助你。”兰瑟告诉她。

　　希拉停止挣扎，转身看着兰瑟。“那你就要和自己人作战。”

　　兰瑟紧闭双唇，点了点头。“如果他们知道的和我一样多-…“我想他们会理解的。”

　　“我们理解。”安妮鼓励兰瑟。她抱住伦克的胳膊，拖着他向卡车跑去。“趁这个地方还没被炸成两半，我们得赶陕离开。”

　　灰影式战斗机成功突人蜂巢的消息传到了旗舰部队，可莱因哈特却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就有六艘巡洋舰被缶毁，为了让四架战斗机突破蜂巢的防御，他付出了超过五十架战斗机的代价。如果这几架幸存的战斗机还是无法进入中央大厅，下一步又该如何是好？莱因哈特问自己。

　　“长官？”斯帕克斯在他的座位上问道。

　　莱因哈特疲倦地看着他。“我必须作出抉择……我要所有中子导弹立刻做好向反射据点发射的准备。”

　　斯帕克斯转身走回控制台。莱因哈特听见他的命令通过无线电系统发往舰队剩余的飞船。他不知道其他指挥官会怎样看待他，但他们总该知道，除此之外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五十秒倒数开始。”他听见斯帕克斯说道。

　　在地球大气层的边缘，二十多个蘑菇状的导弹迅速展开，它们在推进器的驱动下把弹头送往目标区域。

　　蜂巢走廊是一条墨绿色的椭圆形管道。兰瑟不知道它通往何方，但希托显然对自己要干的事情很有把握。她驾驶着自己那具粉红色和紫色相间的指挥机甲，他也骑上从VT战斗机上取出的旋风车，变形为战斗铠甲模式跟随在她身边。

　　“能和你并肩战斗，我感到非常荣幸。”希拉通过通讯网络告诉他。

　　是的，我们现在处于同一阵线，他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并不属于某种军事联盟，无论是人类。还是因维德人，都和他们的行动目的完全不同。

　　“你知道，我正在同忆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他起了个头。

　　“兰瑟，你会爱上我们种族的一员吗？”

　　他想到了玛琳，还有斯科特。“我想我会的。那你呢？”

　　她在网络的另一头叹了口气。“我只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两架转变为铁甲金刚模式的灰影式战斗机，从走廊的终点迅速向他们接近。

　　“十秒钟倒数开始。”技术员报告。

　　莱因哈特站到控制台的中央，地球上美丽的海洋和云层占据了舰桥前向观测窗的大部分。战场上闪过短暂的爆炸，船体左舷飘过一艘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巡洋舰。他已经把钥匙插入控制锁，拧转九十度打开了总开关，这时计时器仍在倒数。

　　“七、六、五、四……”

　　莱因哈特继续拧动钥匙，打开了最后的保险阀。现在，不管发生什么，电子导弹都不再受任何人的控制了。

　　“三、二、一、○！”

　　莱因哈特看见导弹在他的下方喷出白色的火焰。向看似平静的行星表面飞去。

　　“上帝啊，原谅我吧。”他低声说道。

　　瑞吉斯低沉有力的声音同时响彻每一个地方，她仿佛化身成了整座蜂巢。

　　“最后的攻击已经开始。可怕的错误也已经酿成。在确保我们达成自身目标的同时，我们也要给这些生物留下余地。洛波特统治者的黑暗势力在这个世界统治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现在，它将要被驱逐出去！”

　　在走廊里，希拉的机甲被一具铁甲金刚打中了肩部。她奋力还击，不但击落了向她射击的铁甲金刚，还连带摧毁了另外两具。兰瑟在一旁盘旋，一点儿忙都帮不上。不过他已经击落了头两具机甲，尽到了他的本分，现在他正为自己夺去的几条人命感到难过。

　　突然，又有两架灰影式战斗机飞速驶入视野。

　　“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全部拦住！”他向希拉大声喊遭。

　　希拉正要回答，他们身后竟然出乎意料地射出一束炮火击落了入侵者。兰瑟回过头，只见斯科特的VT战斗机也进入走廊，跟在他们身后。

　　“我想你们可能需要帮手。”中尉淡淡地说道。

　　“很高兴见到你，地球人。”希拉对斯科特说。

　　“我倒是很想留在这里和你好好谈谈这个话题。”斯科特顿了一下，“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尽快离开。”

　　伦克和安妮赶在三具机甲的前面撤出了蜂巢。露可、兰德和玛琳都转移到几英里之外的一处较为安全的地方，这时，蜂巢发生了第一次变化。

　　安妮坐在卡车的射手座位上，她咽下一口口水才勉强说出话来。

　　“伦克。”她指着蜂巢说道，“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那口气就好像他能解释清楚似的。

　　蜂巢从猩红色——甚至接近血红色转变为钢蓝色。现在它变得越发透明，几个大的球形节点在蜂巢球顶凹陷之后也渐渐显露出来——也许几分钟之前，伦克和安妮就位于这些圆形的通讯设施底下。随着能量屏障的消失，灰影式战斗机能够长驱直入瑞吉斯的老巢，但整片区域都涌动着强烈的电流，它们还是无法靠近目标。

　　因维德女王的声音竟然传到了她的予民们战斗、死亡和等待的每一个地方。

　　“听我说，孩子们。”她拖长话音缓慢地吟诵，“当我们感知到这个世界首次出现‘生命之花’开始繁殖的微弱迹象时，我们曾经以为终于找到了寻求已久的家园。”

　　此刻，蜂巢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它被一股炫目的黄色光亮形成的风暴涡流所吞噬，这股能量射线像光束一样涌入天空，一片光和电构成的蛛网在地面上空疯狂地飞舞。它就像一次地下爆炸，蜂巢已经变成了整个世界纷繁杂乱的能量震动的源头，整个宇宙间的爆炸仿佛都聚拢在这里，并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释放。蜂巢变成了宏伟工程的载体。整片区域到处都是红色和白色的巨龙。空气噼啪作响，风暴在呼号，翻腾的云团布满了黑压压的天空，时间好像在一帧一帧地跳动。大地也发生了变化，不停地震动重组。蜂巢内部明亮的烈焰周围卷起了小型旋风，在寒风的猛烈吹拂下，树叶纷纷坠下。因维德飞船一侦察机、震爆机甲和钳形飞艇——形成一道洪流，就像扑火的飞蛾，涌进吞噬它们的烈焰。

　　“我们召集了遍布整个银河系的子民来到这个星球开始新的生活，我们重建了几乎被邪恶力量彻底毁灭的家园，我们构建了起源坑追寻文明进化的道路。但这些还不够。”

　　突然，光和影完全错位，整个世界只剩下黑白两种颜色。蜂巢所在之地只剩下一柱发出琥珀色光芒的高塔，在炫目的能量暴风侵袭下，它被连根拔起，卷入了云团。

　　这是一股直径达一英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能量流，它从蜂巢里喷薄而出，就像一百万个鼓风炉同时运转那般壮观，它带着一个蘑菇状的圆头刺人娇柔虚空的天际。

　　在地球防护屏的边缘，中子导弹正向它们的目标——蜂巢飞去，然而它们的目标却迎着导弹自下而上地与它们会合。蜂巢那面孔，不同寻常，只有曾经死过的人才认得出来……

　　莱因哈特和他的舰桥官员们紧紧盯着蜂巢所形成的黄色光束风暴，即使有那个能力，他们也始终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他们完全呆住了，怀着一种敬畏的情感看着这辉煌的、甚至近乎神圣和梦幻的一幕。众目睽睽之下，黄色风暴在刺穿地球大气层的同时改变了它的形状，进入了诞生它的宇宙空间。它是人神合一的化身：它幻变成一个龙头，它张开大嘴露出獠牙，它的舌头舔吐着和太阳一样明亮的火焰，准备吞噬胆敢拦阻它的一切物质。它像一条为自身的存在和最后的挽歌所陶醉的巨蛇，盘旋扭曲着身体向前扑刺。

　　莱因哈特看见这个东西——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言辞来形容这个东西，也许称之为具有生命力的光芒比较合适：能量和生命通过某种全新的、不可思议的方式结合起来。黄色风暴和他发射的导弹迎头相遇，他看见，那些导弹——金属制造的死亡武器在黄色风暴面前彻底熔化消失。他意识到自己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除了耀眼的黄光，观测窗里什么都看不见，整个舰队的男男女女都毫无防护地站在黄色风暴的面前。虽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舰队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从未出现过的奇观。他们无法理解，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竟然和天顶星人以及洛波特统治者一样，是为了迎接死亡；就像被命运选中似的，他们竟然要承受本应由银河系的另一侧担当的恶报。他们无法理解，因为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他们被命运选中和因维德人合为一体；同样也是这种方式。因维德人和史前文化能量的鬼魂结为一体。它们都是魔术师佐尔为了实现宏伟工程而创造的小矮人。

　　当舰队外围的某些战舰乘员看见地球表面的高塔被一道光束刺穿的时候，他们就想和那道由星球表面射出的、无比辉煌的光束会合，战士们绕着黄色风暴飞了几圈，就像围绕着原子核飞行的电子。

　　战士们在极度兴奋的状况下被熔解消化。

　　“跟我来！”瑞吉斯的声音像天体音乐一般响起，“抛弃这个世界，跟随精神之光的召唤前进。我们放弃治愈这个残缺的世界想法，再重新塑造它的命运。”

　　这时，黄色风暴和主力舰队的飞船发生了接触，就像对付那些炸弹一样，黄色风暴把它们的力量和弱点逐一熔解消化，将一切矛盾，最重要的是将人类发动战争的本能也纳入它的自身。

　　光的巨龙打了个哈欠，高唱着凯歌飞速射入一片虚空。

　　“我们的进化已经完成。”这个种族的声音继续说道。

　　“所有散布在宇宙空间的孩子们……跟随我到—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星球。抛弃这种痛苦的生活，跟随精神之光，它会展开双翼带领我们进人新的维度空间……”

　　为数不多的因维德幸存者辨识了光束的所有变形。虽然它确实是人的形体，但却有一张猫科动物的脸孔和明亮的蓝眼睛。接着，它又蜷成一团物质……像一只带翼的凤凰，这只光芒夺目的大鸟展开比地球还要宽大的双翼，把这颗星球甩到身后，它以常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向着另一个星球飞去。





　　尾声

　　生命之花和史前文化能量，究竟孰为因，孰为果？

　　 ——路易斯·尼科尔斯，《蜜蜂嗡鸣：佐尔之前的银河》

　　生命靠我们创造；让我们勇敢接受，让我们自由驰骋。

　　 ——林明美，《我们必胜》

　　经历了这场大变故之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变形战斗机得以幸存，因为主力舰队的大多数人员和飞船都在因维德人的启程行动中毁于一旦。不过，斯科特·伯纳德还是成功地保住了其中的一艘飞船。

　　一个月过去了，正如瑞吉斯所预言的那样，地球的自我恢复过程已经开始。嫩草和初生的林木覆盖了曾经被称作废弃地的区域，自从多尔扎的毁灭弹雨造成的放射性危害显著降低之后，这些地域的气候就持续炎热。甚至中央蜂巢周围被毁的地区也被瑞吉斯启程离开时发出的光束净化了。

　　然而瑞吉斯的两个孩子却留了下来……

　　斯科特就在俯瞰舞台的一处高地和她们中的一个道别。这个户外圆形舞台位于昔！昔日的纽约城外不远处。黄衣舞者，正在这里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人们从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各个地方赶往这里，就是为了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看来，因维德人的突然离去，是和基督再次降临一样的奇迹。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地球扮演了一个任何人都难以领会的关键角色，这个世界被某个种族用作通往它们进化目标的工具。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从自我毁灭中得到拯救，因此，或许某一天，地球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

　　和平的气氛很快蔓延开来，战争结束了，很少有人曾见过这种持久的平静。即使要挑起战斗，也只能在不使用史前文化能量的前提下进行。因为几乎所有这种珍贵物资，连同因维德的“生命之花”，都从地球表面清除干净了。战争又回到了棍棒和石块的原始阶段，也许战争只是在孩子中间进行。

　　但在今天，这些话题和斯科特的队友们所考虑的完全不同，他们宁愿谈论另一种结局和开端。为了减轻每一个人的忧虑和疑惑，他们已经尽了力。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未来考虑的时候了。他们的壮举得到了回报，然而他们却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斯科特，伯纳德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在太空折叠过程中，SDF－3号始终没有出现过，斯科特要到那场变故中幸存的唯一一艘巡洋舰上打探个水落石出。

　　“为什么？”玛琳提高声调问道。这时，过门音乐在他们下方的会场中响起，黄衣舞者走到了舞台中央。

　　“真的吗，斯科特，为什么要这么做？”尽管兰德知道这样也于事无补，但他还是帮着玛琳说话，“你可以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我必须回去。”斯科特寸步不让，“思维帽”在他的手里不停地翻转。

　　“可是你怎么知道该从哪儿着手呢？”安妮问道，“我是说，你为什么不和朋友们快快乐乐地待在地球上？唉！”她的泪水一下子从眼眶里流了出来，“我已经开始想你了。”

　　斯科特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非常重要，但他还有其他的朋友。朗博士，卡贝尔，以及其他人。他必须弄清楚SDF-3的下落。更为重要的是，太空才是他的家。无论是地球，还是其他行星，都无法替代太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斯科特低头望着安妮，勉强笑了笑。“亨特上将失踪了，总得有人把他和他的部下找到。既然有一艘飞船还留有足够进行太空折叠的反射能量，我们就必须尝试。”他看了看兰德、露可、玛琳和伦克。

　　“命运让我们一起走过这条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旅程。但这条路已经走到了终点，现在我们要各自上路了。”斯科特摇了摇头，“也许我们还会再次相聚，到时候我们再细述别后的经历吧。你们觉得如何？”

　　兰德迎上斯科特的目光，宽容地笑了。无论如何，这并不是结局，他对自己说，这不过是新的冒险的开始……

　　“好吧，祝你好运。”伦克将信将疑地说，他走过去握住斯科特的手。“我想我得暂时离开这条道了。”他用欣赏的目光凝视着这片喜庆的大地上的一座座葱绿的山丘。“我要去务农，偿还过去这些年来的战火向地球欠下的债务。尤其是现在，我已经有了出色的志愿者做帮手。”他看着玛琳和安妮，咧开嘴笑了。

　　“那你呢，兰德？有什么打算吗？”露可故意问道。他俩肩并肩地坐在草地上，背靠着大树。

　　兰德向她送去怜爱的目光。“啊，我倒是有一两个想法。我想回到南方，去写我的回忆录。”

　　露可扮了个鬼脸。“你在开玩笑吧，谁要看你的回忆录？再说，你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而不是即将结束。”

　　兰德扬起下巴。“嘿，我觉得人们会有兴趣阅读我们的某些冒险经历的。”

　　“我们？”露可兴奋地问，“哦，那就大不一样了！不过我想，这些书还需要加入女性的视角和观点，这样才能保汪内容的客观和公平。”

　　“你是在申请入伙？”

　　“我是唯一有资格为你修订故事的人，大流氓。”

　　兰德正要答应，突然下面的人群响起雷鸣般的欢呼。

　　不过，观众的骚动不是因为刚刚唱完第一次洛波特战争中的圣歌《我们必胜》的黄衣舞者，而是兰瑟本人。他抛掉假发和女性服装，正向观众们展示真正的自我。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谢谢。是你们让这场告别演出成为黄衣舞者最棒的一次表演。感谢大家，你们真是太好了！”

　　前排的观众们发现他的大多数话都是对着一个人讲的：那是个相貌异于常人的姑娘，她有一头根根直立的金绿色短发，和一双炭火余烬般的红眼睛……但是，除这姑娘以外，又有哪个地球之外的姑娘能和兰瑟如此般配呢？

　　只不过观众们反应的热烈程度并没有达到兰瑟的期望值，观众们的对他的坦率告白似乎并不热衷。事实上，观众们真正在乎的是他挑选的服饰，要知道，这毕竟是舞台，不是吗？

　　在他们上方，斯科特吻别玛琳之后，便向着阿尔法战斗机的座舱走去。她和希拉的未来将会怎样？他不知道。他发现自己的脑子里想的却是麦克斯·斯特林和米莉娅夫妇的女儿黛娜。

　　VT战斗机升上天空，斯科特向朋友们挥挥手，然后打开广播频率接收兰瑟的演唱会实况。他成功了，斯科特笑了笑。这真是充满意外发现的一个月。

　　“我要把最后一首歌献给一群非常特别的朋友。”兰瑟在舞台上说道，“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将要离开地球，离开他最可宝贵的朋友——那些爱着他的人。但我想让他知道，将来我们还会在这里张开双臂欢迎他回家。”

　　听着兰瑟最后的告白，斯科特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一个个名字和一张张脸孔，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中，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了英雄。瑞克。亨特和丽莎夫妇，麦克斯·斯特林、米莉娅和黛娜一家，林明美、鲍伊’格兰特、路易斯·尼科尔斯……还有那些没能活下来亲眼看见这一天的人：格罗弗上将，罗伊-福克，克劳蒂娅，格兰特，罗尔夫‘爱默生，以及无数的先烈。在兰瑟的话语中，苦乐参半的情感像一股大潮涌过他的大脑。在阿尔法战斗机的显示屏上。

　　地球已经越来越小。

　　她发现他的强壮和勇敢

　　她是多么地需要他

　　她是多么地需要他的触摸

　　引领她走上爱的道路

　　他发现一个温柔的灵魂

　　他期待她找到自己

　　找到甜蜜宽厚的他

　　引领他走上那条道路，那条爱的道路

　　“爱的道路。”斯科特重复着，脑海里冥想着整段歌词。他的思绪突然被触动，竟然是爱情扭转了每一次可怕战争的天平。爱情战胜了贪欲、仇恨和背叛，矫正了洛波特统治者施加的邪恶，也许它对佐尔犯下的未知罪孽也作出了补偿。

　　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空间

　　他们在进行最后的长跑

　　爱情给了他们一个天地在那里，爱可以生生不息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有了爱情，他们不再需要徜徉只要看看他们，看看她是怎样怎样引领他们走向爱情他们相亲相爱他们相亲相爱……

　　玛琳！斯科特突然想到了她，连忙探起身，好像这样就能看见她似的。然而他所能看见的只有地球的海洋和云层，以及向他眨眼的群星。他对着其中一颗星星发下誓言：找到那艘不幸的飞船和失踪的船员之后，他一定会回来。

　　斯科特又听了一会儿广播，他强压住悲伤的情绪，启动阿尔法战斗机的推进器向上空飞翔，离开了这个他参与解放、并希望能够再次见到的世界……

　　在下方遥远的地球上，伦克、玛琳和安妮正坐着伤痕累累的卡车开往狂欢现场，准备接回兰瑟和希拉。落日的余晖照耀着几缕薄云，天空中显露出几分暖意，通往明天的道路已是坦途。月亮缓缓升起，它看起来比以往更亮、更大。伦克望着明月，说道：

　　“你们知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致。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想离开这里。”

　　看着VT战斗机在西方天际残留的最后一道彩色尾迹，安妮叹了口气。

　　“下次再有人离开地球，恐怕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安妮笑了。

　　玛琳伸出手臂搂住安妮，把她拉近自己身边。

　　“再见，斯科特。”玛琳轻声说，“祝愿你找到你所追寻的目标，也祝愿我们每一个人如愿以偿。”

　　（完）


《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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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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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太空堡垒多年的爱好者，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个心愿要把这部科幻史诗完整地呈现给中文世界。八十五集堡垒动画虽已落幕，但随着三部正传中文小说出版，新漫画面世，暗影编年电影公映，太空堡垒世界仍在不断地扩张延续。

　　只是，在太空堡垒宏伟的时空闭联集中，仍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尚未向国内朋友补上。那就是远征军的故事。从第一部结尾瑞克和丽莎立志远航太空，到第二部远征军先遣船的惊鸿一瞥，再到第三部远征军主力回归总攻地球，这其间，有无限广阔的舞台，也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SDF-3能否成功穿越银河抵达遥远的外星帝国；与人类交战的三支外星种族之间有怎样纠缠不清的前世宿怨；神秘的史前文化是否将再现宇宙；从飞行员到远征军统帅，瑞克如何跨过这段飞跃性的心路历程；他和丽莎又将在战场和人生两方面遭遇怎样的挑战和磨难……所有答案，都蕴藏在一套长达五卷的《哨兵》小说中。

　　因此，在2008年2月，太空堡垒中国联盟召集了多位成员，开始合作翻译《哨兵》。经过五个多月的紧张奋战，经过翻译、校对、制作等数道严谨工序，现在我们将向所有爱好者呈上第一轮成果——《哨兵》第一卷《魔掌难逃》。

　　《哨兵》故事开始于麦克罗斯传奇结束六年后的2020年，在SDF-3建成、远征军启航前夕，瑞克和丽莎这对众望所归的情侣终于举行了婚礼；与此同时远征军的目的地泰洛帝国却已在因维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远征军不远万里的使命陷入了险恶的泥沼，内外交困，岌岌可危；但新一代战士和新同盟者的登场又将给人类带来一线转机。

　　《哨兵》在太空堡垒世界中具有承前启后、拓展时空的重要作用，它填补了缺失的环节，把正传的三代人物完整地联系在一起，并将舞台从太阳系推向了遥远的银河深处；甚至在正传第二第三部中，我们也能瞥见那些远在天边的身影，而最新面世的官方续作《暗影编年》更沿用了很多《哨兵》的基本设定。但必须说明的是，《哨兵》小说作为官方授权的出版小说，和太空堡垒官方历史并不完全相同，它的细节、年代与官方的设定年表有相当多的差别。如果说太空堡垒官方设定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那么这本小说就是基于这段史实但存在很多虚构成分的文学作品。这一点，在整个小说系列中都是如此。因此当读者发现小说内容和太空堡垒影视作品、漫画设定书有所出入时，请勿以官方历史的准确性，来抹煞小说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这是太联首次尝试多人合作翻译小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能予以体谅包涵。如有建议，请致函翻译组，以期再版时尽善尽美。具体参与人员名单请见书后附录。

　　太空堡垒是无尽的星海，哨兵只是其中的一艘船，如果哨兵能带领各位在这整个堡垒宇宙中实现一次更深远的体验之旅，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太空堡垒中国联盟·启航节策划组，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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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尼古拉斯、杰里米和马修，

你们的热情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





　　


太空堡垒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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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史称 SDF-1①的外星飞船穿越了超太空坠毁在地球上，有效地终止了持续近十年的全球内战。而银河系的另一边，在一次生命之花的播种尝试中，佐尔遇害。

　　2002火星萨拉基地被毁。

　　

　　2009 SDF-1首航之日，天顶星人（经过对太空堡垒的十年搜寻后）出现并毁灭了麦克罗斯岛。 SDF-1意外跳跃至冥王星附近。

　　2009-11 SDF-1历尽艰辛返航地球。

　　2011-12在地球上停泊近半年后， SDF-1被迫离开地球。多扎的舰队几乎摧毁了整个地表，但最终被 SDF-1击败。

　　2012-14长达两年的地球重建期开始。

　　2012机器人统治者失去了对其巨人勇士夺回 SDF-1的信心，开始了大规模远航，穿越广漠星空，前往地球。

　　2013戴纳·斯特林出生。

　　2014 SDF-1、SDF-2以及凯龙的战舰均毁于激战中。

　　2014-20 SDF-3建成并启航。2020，瑞克·卡特时年29岁，戴纳7岁。

　　后续事件，包括泰雷西亚战役，在哨兵系列中将有叙述。完整的太空堡垒年表将会出现在第五卷也就是最后一卷。

　　①即太空堡垒1号，SDF为太空堡垒首字母缩写，下同。——译者注






第一部 魔掌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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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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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我们的决定（远征任务）之正确与否留给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去评论。我只知道无论对于一个物种抑或是一个星球的生存来说，它都是慎重而必要的。如果史前文化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必须行动起来！归根到底，命定的劫数必然降临并重塑①生命，但在面对它时，无论是自满还是懒惰都将招致来自更高层级的灾难——我们不敢想象的大灾难。

　　                               ——摘自埃米尔·朗博士的私人日记





　　在一个外星世界的午夜，一支无生命的军队从天而降。泰洛这颗小小卫星，多少充当了一件战利品，标志着一场漫长的战争已到尽头。入侵者已穿越了十几个本星系团，踏过的世界更有双倍之多；这些世界风貌各异，却都曾隶属于机器人统治者当年的宏伟帝国，由统治者的巨人战士——天顶星人开拓并守卫。可泰洛自身却荒废了，正是这些统治者在上一代人时就遗弃了它。因此，蜂拥而来的侵略者对这一仗其实颇为失望，这支刚从野蛮进化到新高度的种族，并没料到原本期待的激战却成了虚惊一场。

　　正如石子落进池塘，泛起的涟漪将到达远方彼岸，因维人入侵泰洛，也激起了重重巨浪，穿越了时空，又一次激荡着那颗已被同一来源的潮水多次淹没的行星——它就像一颗蓝白宝石，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如今却为重新把握自己脆弱的命运而奋力抗争……

　　①指在史前文化影响下，生命体的某种状态会有所改变。——译者注

　　

　　2013年，人类与外星人联军夺取了卫星工厂的控制权。当时驻守工厂的天顶星指挥官雷诺即使在多扎轰轰烈烈地阵亡之后，仍然效忠于帝国。就这样，地球捕获了自己的第二颗卫星。卫星工厂外形巨大而怪异，与天顶星舰队的古怪设计正好相称，以史前文化为燃料的反射驱动器能让它在一瞬间内折叠时空。它那萝卜状的形体在星光照耀下呈玫瑰色，密布的裂缝和沟回犹如脑状物质。六个附属的囊状副舱通过坚硬的运输茎管连接着中央主体，虽然体量较小，但同样形似植物，机体上叶脉清晰，显得神秘叵测。

　　大约有一万五千名人类和天顶星人生活在那里，对于大战之后的地球人口而言这个数目非常可观。这些男女大部分都在无重力的卫星工厂内部工作了六年，为了建造一艘星船，一艘新的太空堡垒，它即将启程前往泰洛，去面对机器人统治者以消除那未来的战争威胁。

　　瑞克·卡特中将和他的密友及信赖的指挥官麦克斯·斯特林，也都是其中一员。此时，他俩正在将领住区的一面观景窗前，观望着零重力建设人员对这艘巨船那故弄玄虚的上部结构实施最后的工序。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否准备好了，”瑞克说，转身朝房间中央迈了三大步，“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事情可能会出错。”

　　麦克斯紧随其后，赞同地笑了笑。“说吧，会出什么错？”

　　瑞克回身望着他：“也许是我还没准备好，麦克斯！”

　　瑞克说这话时声音沙哑，麦克斯不由笑出声来。“准备？都已经六年了，瑞克。你还想再准备多久？”

　　“也许，是我不再那么勇于面对未知了。”瑞克耸耸肩，垂下了目光，“我是说，有些事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损害它，干预它？”

　　麦克斯搭住好友的肩膀，热情地摇晃了一下。“瞧，你和丽莎彼此相爱，那就不该再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大家都在为你们的婚礼兴高采烈，你还想怎样，当着一万名来宾的面甩手离开？”

　　这话起了作用。瑞克想了想，自嘲地笑了。

　　随着时光流逝，瑞克和麦克斯都成长了很多，尽管外面的世界依然未变；这一年的三月他们都29岁了，也都拥有了一些美好的回忆。相比过去战争期间，现在的瑞克更加高大挺拔，身形强壮，远征军的高领军装和束带更衬出他的坚定干练。他身穿黑色长尾制服和紧身裤，胸前有十字形饰带，护肩外挑。他仍留着那头漂亮的黑发，那是当年太空堡垒防卫军变形机飞行员的时尚。

　　麦克斯也还保持着一派招牌般的无邪面容。当瑞克、朗博士和丽莎·海斯投身于 SDF-3工程时，麦克斯正在南大陆①建功立业，尤其是在2015-18年的“不满者起义”(即天顶星人叛乱)时期。

　　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染一头蓝发，戴特大号的飞行眼镜而非隐性眼镜或视力矫正手术。尽管视力不佳，他的飞行技术却从未受任何影响。

　　①南大陆，作者杜撰的第一次宇宙大战后的新地名，与现在的南美洲基本一致，是南十字军在“不满者起义”时期的势力范围。——译者注

　　瑞克又回望了 SDF-3一眼。“现在大家都要坐上豪华轿车了。”他有点得意地笑。

　　SDF-3是一个混血产物，它采用了布里泰旗舰的船体和推进装置，也安装了大量从 SDF-1和 SDF-2上抢救出来的设备。按照朗博士和爱克西多的要求，它的设计更接近天顶星战舰而非人类战舰。它就像一只不能变形的太空巨妖，身上竖立的鬃毛是雷达天线，而深红表皮上的水泡则是扫描端口和激光炮塔阵列。

　　“我们保证会让你和丽莎坐在后排的，”麦克斯说，“至少也能坐上几个小时。”

　　瑞克在房间那头笑了起来，站在窗前的麦克斯也笑了。地球那无与伦比的美景洒满了整个观景窗，阳光在合金船体和无数穿梭机的机翼上闪耀着。瑞克眺望着地球，陷入了沉思。

　　“丽莎什么时候回来？”麦克斯问。

　　“明天。但我想下去接她。”

　　麦克斯对此很赞成。“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总是这样。”过了一会儿，瑞克说。

　　在那个宿命的2014年冬天， SDF-1和 SDF-2毁灭之后，新麦克罗斯市的姐妹城市纪念碑市开始成为地球非官方的首都。新麦克罗斯市的辐射残余物已被铲平，填入了几乎蒸干的格罗佛湖。

　　三座巨大的人造山丘标志着两艘太空堡垒和摧毁它们的天顶星战舰的长眠之地。而在人造山丘建成之前，勇敢的机器人技术学家自愿组队，甘冒慢性死亡的危险，在废墟中竭尽所能抢救物资。

　　无论如何，曾经两度复活的麦克罗斯不会再浴火重生了，人们别无选择，麦克罗斯这个名字只能留在了传说里。从新麦克罗斯市向西南方穿过崎岖不平的山脉，就将到达纪念碑市。这座城市正竭力继承发扬过去的传统。这一点在 SDF-3启程后将会改变，不过在2020年当时，它和2014年的麦克罗斯市没什么两样。并非是人们感受不到空气中涌动的险恶暗流，而是泰洛远征任务是大家心中最重要的事，这阻止了后续形势的滑坡。

　　纪念碑市是地球联合政府的所在地，但这座年轻城市中最重要的建筑物却是新成立的南十字军总司令部。南十字军来自南大陆，是一支发家于不满者起义时期的政治军事党派，后来取代了太空堡垒防卫军的当权地位，而防卫军的绝大部分人力则被内定加入了远征任务。总司令部是一座大型综合建筑，中央的塔群犹如高悬的白色十字军圣战军旗，高科技的塔尖饰以中世纪风格的雉堞城垛，向全世界昭示着南十字军的理念和精神。

　　此时这栋建筑里正在召开一场最终记者招待会，由远征使团全权大使委员会、太空堡垒防卫军，以及南十字军成员联合主持。

　　埃米尔·朗博士和天顶星大使爱克西多是十二人委员会的发言人，冈瑟·莱因哈特准将和安纳托尔·伦纳德元帅则各自代表了军方的两大派系。这场招待会规模很大，大厅内几无立足之地，人们互相推搡只为争个好位置，闪光灯此起彼伏，大量提问投向这四个人。这些问题来自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以及一些独立的地方势力，比如远在南大陆的洞穴城和巴西利亚。

　　朗博士正在努力回答其中一个问题，这时又有记者第三次提出了地球在 SDF-3启程之后将面临的潜在安全问题。作为机器人技术领域的一代宗师，朗对这些世俗的忧虑并没多大兴趣，但他仍然尽力重申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并再次介绍了早已在新闻发布中公布过的启航细节。

　　“目前我们正在确定全体船员的最终名单，发射日程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我们要避免第二次宇宙大战，我们就必须和机器人统治者进行和平接触，并跟他们建立互惠的协作关系。这就是 SDF-3的使命。”

　　不满的窃窃私语迅速蔓延开来，更有几个记者忍不住破口大骂。可在这种时候，面对朗博士这样的人，他们又能指望得到怎样的明确回答呢？自从朗博士走上这条高深莫测的道路后，也许整个地球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科学家才能理解他。大多数时候他看起来更像个外星人，就跟天顶星人差不多。早在麦克罗斯岛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他的谣言和猜测，那时 SDF-1尚被称为“来访者”，他、格罗佛、福克、爱德华兹等人对那艘天外来客进行了第一次侦察。有人说，他得到了天顶星人的脑力提升①，大剂量的史前文化将他的大脑回路和太空堡垒自身集成在一起。

　　而他那双如大理石般黑洞洞的眼睛，也更让传言活灵活现。尽管这几年他越来越频繁地公开亮相，接触外界，但作为新世纪以来机器人技术发展的幕后一把手，他仍像个神话人物般高高在上。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太空堡垒远征军正准备执行一项外交使命，”爱克西多主动补充，“ SDF-3将前往机器人统治者的老家，凡托玛行星的第三卫星——泰洛。”这个天顶星人走到讲台后的大型投影屏旁，屏幕上展开了一幅彩色示意图，正是那颗带尘环②的巨行星所在的行星系统。

　　“机器人统治者至今已有六代人没有亲自参战，但我们无法预测他们会对我们的行动作何反应。因此， SDF-3装备了数量可观的机器人技术武器。一旦遭遇武装冲突，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保卫自己。我还要强调，堡垒出发后，并不意味着地球失去了防卫力量。伦纳德司令和他的部下，完全有能力击退任何侵略者。而且由于地球目前尚未受到任何威胁，我们相信地球没有危——”

　　“我要打断一下。”伦纳德愤怒地站了起来。他已经忍耐了半场会议，可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了。爱克西多那个外星人！他竟然暗示 SDF-3会比被弃的地球面对更多危险。这时大厅里的记者——当然都是那些南十字军安插进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把会议引向对峙局面——立刻借机准备拍摄激进魁伟的光头元帅对抗并大胜外星大使的场面。伦纳德仇视天顶星人，这一点在高层军官中尽人皆知，虽然从没见过爱克西多原有身量的样子，但他的微缩形态更让元帅反感；尤其是自从那些持宇宙大同论调的人类给爱克西多设计了造型之后，他更厌恶这个留着 V型发尖，靠量身剪裁的制服来掩饰侏儒般身材的克隆人了。伦纳德常常希望爱克西多就是那些被自己镇压的南部天顶星叛乱分子中的一员……

　　①一项直接对大脑操作的信息技术手段，可以越过学习过程直接获得理性知识或感性体验。——译者注

　　②类似土星环，由太空碎片、岩石或冰等组成。——译者注

　　“我可没大使先生那么乐观，以为地球没受到威胁，”伦纳德继续说，脸上涌起了愤怒的红潮，“给我记住， SDF-3带着那些武器系统一走，地球就没指望了！很容易被攻击！远征军离开后，连卫星工厂都会变成一个完全没用的空壳。远征军已经把卫星工厂榨干了，而你也要让我们输得精光！”

　　“先生们，请别这样。”朗博士在他俩之间张开手臂，想打圆场。莱因哈特坐在伦纳德投下的巨大影子里，背靠椅子。他留着络腮胡，头上已经谢顶，只剩边缘一圈细软的灰发。

　　“他嘴上说我们安全当然很容易，”元帅咆哮，“一旦地球被攻击，他可是在银河系的另一头哪！”

　　“坦白说，我觉得您有点偏执，司令官，”爱克西多平静地说，甚至有点冷漠，“您所说的攻击是指什么，谁来攻击？从哪里攻击？”

　　伦纳德宽大的下颌抖动着，眼里闪出憎恨的光芒，甚至爱克西多也能感觉到。“大家都知道，没准有一支天顶星舰队正等着我们解除武装呢！”

　　“够了，伦纳德司令，”莱因哈特终于开口了，“现在，杞人忧天的言论没有任何用处。”

　　伦纳德在密不透风的闪光灯中咽下了即将出口的斥责。他明白自己在总参谋部的地位还不够稳固；此外，他也已经说出了该说的话。

　　“先生们，你们这是在剥夺我们的防御力量，”他最后喊，声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一旦太空堡垒离开地球轨道，我连一群鸽子都防御不了！”

　　这次记者招待会是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的，也包括月球基地、自由号空间站和卫星工厂。正当很多人关注于伦纳德争论事件的来龙去脉时，卫星工厂上有个观众对此只是一笑置之。此人正坐在自己宽敞的房间里，手里拿着一杯酒，双腿交叠架在监视器上。

　　伦纳德表现得过火了，不过他的演出多少会起到预期效果的。

　　T·R·爱德华兹少将这样想着，顺手把酒杯放到一边。

　　爱德华兹那时就已明白，有朝一日南十字军会执掌大权。如果有必要的话，拉斯洛·赞德教授会一直关照此事直到实现为止。

　　还有莫兰参议员，南十字军花费多年把他扶上高层，也终将坐上为他预留的位子。

　　爱德华兹的手指抚摸着面部凸起的伤疤。这条伤疤贯穿了他的前额和右脸颊，从发际到鼻梁划了一道对角线，又反向延伸到下颚底部。在伤疤形成的畸形三角形的顶点，一只眼球已经没有了，眼窝缝合起来成了一道深色疤痕。他并不打算立刻收获这些来自复杂阴谋的成果，一切都得等到他从泰洛回来之后。首先，他要和老对手清算一笔旧账，那是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刻骨仇恨。

　　离南十字军总司令部不远有一个纪念碑市的高档购物区，丽莎·海斯将军正在那里试穿婚纱。她挑选了一套可能很符合已故父亲审美观的婚纱，看上去非常传统，几乎是美国内战前的款式，绸缎质地，装饰了很多蕾丝和薄纱，双层衬裙严严实实，长袖，朴素的圆领。相比之下，面纱就有点短了，头饰带上点缀着满天星和两朵丝绸玫瑰。两个服务员微笑着退后几步，给镜墙前的准新娘让出了中间位置。丽莎满意地点点头，把垂肩的褐色发卷轻轻拂开——这个发型她还有点不太习惯——然后她说：“好极了。”

　　在前厅，吉英·格兰特博士和米莉娅·斯特林上校正在奇怪为何丽莎要花这么长时间。她们倒不是因为担心，而是因为期待。

　　对于吉英和米莉娅来说，今天也是个疯狂购物日，一周之内她们就将动身前往泰洛，在这次长途航行中，太空堡垒的肚子里可不会装上整个城市。再说谁又知道泰洛上的商店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两位女士离开卫星工厂时，麦克斯就是这样跟她们开玩笑的。

　　她们各自的孩子也都带来了，戴纳和鲍威尔，都是八岁左右。现在，两个孩子无所事事，开始不安分起来。

　　鲍威尔长得很像吉英，有着纤细的面容和深蜜色的皮肤；他一直都不怎么健壮，不过瘦高个的金发小戴纳并不会因此就放弃任何机会来戏弄他。此时，鲍威尔正闷闷不乐地站在商店门口，戴纳从后面偷偷溜过来，猛地把他的 SDF大檐帽扣到脸上。

　　“嘿，住手！”鲍威尔大叫，“你干嘛这样啊，戴纳？”

　　戴纳瞪大眼睛，一脸清白无辜地望着他，用装模作样的关怀语气说：“我什么也没做呀，是你自己的头变小了。”

　　“啊哈，谁的头变小了？”鲍威尔说，一边把帽子整理好，戴正。

　　“好吧，我承认，是我不对，”戴纳回答，忽然很真诚的样子，“看来，我瞒不过你的火眼金睛啊。”

　　吉英和米莉娅在鲍威尔第一次大叫的时候就都注意到了，但她们早就达成共识，不去干涉孩子们的事情。尽管远征任务也把儿童列入其内，但鲍威尔和戴纳不在此列。鲍威尔是因为健康问题，而这也促使了吉英投身于医务工作。但戴纳的原因就没那么明朗了；这孩子是天顶星和人类唯一的混血儿，自从出生至今她一直被研究、测试、评估，最终被认为是珍贵的研究对象，因此与这次冒险无缘。说到底这还是赞德教授的想法，他是医疗组的领导，而麦克斯和米莉娅只得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理由。无论如何，这个决定现在已板上钉钉了，斯特林夫妇的密友爱默森夫妇，也就是罗尔夫和劳拉，向两对父母保证鲍威尔和戴纳在自己的照顾下将会像亲姐弟一样长大成人。

　　看着孩子们的争吵先是升级后来又降为嬉笑斗嘴，米莉娅想起了这些事。“瞧他们，吉英，”她用母亲特有的口气说，“你真觉得我们做的对么？”

　　吉英随手转了一下衣架，“当然，亲爱的。你知道的。”

　　两个女人相视苦笑。多少次她们自嘲着彼此的友谊；又有多少次她们怀念起吉英丈夫的姐姐——在凯龙自杀攻击中牺牲在SDF-1上的克劳迪亚·格兰特。若不是丽莎正好在这个时候身穿婚纱出现，她俩的话题也许又要转到这上面来。

　　“嗯，你们看怎么样？”丽莎问，转过身来让她们好好看看。

　　多年来一直留着一头祖母绿般头发的米莉娅，看到丽莎保守的婚纱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吉英说：“我看你选的这件很漂亮，将军。从上到下，有板有眼，就跟你的船一样。”

　　“是啊，可它怎么才能穿越超太空呢？”米莉娅想了想，问道。

　　“你们两个……”当她们对她的婚纱指指点点时，丽莎笑了。

　　没人注意到店里又进来了一个人，直到一个女声响起：“对不起。”

　　丽莎抬起头，惊讶地吸了一口气。站在门口的是林明美。就在五分钟前丽莎还想到了她，那时她正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三十五岁的脸上留下的岁月新痕迹，还把自己和那个似乎青春永驻的影视歌星进行着比较。

　　“我——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丽莎，可我听说你在城里，所以，嗯，我只是想在婚礼前向你祝贺。我是说，到了婚礼那天，那上面一定会热闹得忙不过来。”在过去的六年中，她们并没有形同陌路，但自从五个月前正式宣布婚礼日期之后，她俩就再也没见过面。“我希望我能帮得上忙——如果你允许的话，丽莎。”

　　“明美，”丽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这真是太意外了。别犯傻了，你当然能帮上忙，”她笑了，又补充说，“到这儿来。”

　　她们拥抱了，分开后又紧紧地握手，向对方表示敬意。明美的青春洋溢和光彩照人让丽莎不禁惊叹：她的确就是所有人生命中的那棵常青树。

　　“哦，丽莎，就让过去的事都过去吧。这衣服真美，我早就知道你会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娘。”

　　“明美小姐是对的，将军。”店主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热情地说。显然，明美这样的大明星能驾临他的小店，这让他很激动。他偷偷瞄了一眼街道，希望有路过的人看到明美进来了。

　　“我还是觉得她应该穿太空服结婚。”鲍威尔在房间的另一头说，而戴纳又把他的帽子拉下了前额。

　　“你们这些孩子！”当两个小孩再次开始争吵时，吉英责骂了他们。

　　明美想看看订婚戒指，丽莎伸出了手。

　　“明美，你不知道能再见到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她温柔地说。

　　“那个狡猾的小天顶星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最高议会！”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伦纳德司令向罗尔夫·爱默森抱怨。

　　即将接手两个八岁孩子的爱默森，和伦纳德司令相比，无论在外表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工作关系。爱默森少校相貌英俊，轮廓鲜明，五官清秀，确切地说，他其实是太空堡垒防卫军的一员；不过如今在总参谋部里他成了各个军事派系之间类似联络官的人物。爱默森很清楚伦纳德的仇外情结，也知道在不满者起义时期元帅所遭受的“腿伤”丑闻。爱默森自己则很愿意消除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甚至他本人最亲近的朋友里还有好几位天顶星人。

　　“真没法相信，”伦纳德骂道，尽管爱默森的办公室里光线昏暗，他制服上的黄铜带扣仍在熠熠发光。“外交任务……如果真是外交任务，他们干嘛要把我们造的所有的机器人技术武器全都装到那艘船上？”

　　“这叫‘炮舰外交’，司令。”爱默森回答，尽量想认同这一点。当巨人战士一族已在银河系中消亡之后，爱克西多勋爵和布里泰声称他们对机器人统治者在战争机器方面的了解并不深入。

　　“是吗，我叫它‘蠢蛋外交’，它会害惨我们的星球。”伦纳德在爱默森的办公桌前来回踱步，“这儿真够臭的，少校，但和通风系统无关！”










第二章

[image: 02]




　　在众多的讽刺和倒退前，在斗争、背叛、征服和出卖里，在对那些变异之花的争夺中，在这个狂乱的世界上，人们很容易会遗忘了战争的真正意义——并不是很多人所宣称的生命之花，而是它那被神化了的衍生物：史前文化。尽管有一段时间瑞吉斯好像也忘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瑞金特的因维人，机器人统治者们，或是远征军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史前文化是其机甲所必需的能源，能把他们的战争机器不断地升级再升级。可是它却从这个银河里消失了。它戏弄了我们所有人！

　　                          ——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伦纳德司令的恐惧终将成真：机器人统治者的巨船将会来犯地球，但那已是在十一年后了。如果不是伦纳德之前犯下的罪行，那么历史很可能会为他正名的。不过，命运还是留给他一个安慰：在他阵亡两年之后，因维人才将大举入侵。那时地球会被占领，正如伦纳德的预告，也正如泰洛星的绝境——那颗行星，同样因为其主人大军远征，徒留后防空虚，而终遭沦陷的命运。

　　然而，因维人这段日子也并不怎么自信。奥普特拉——他们的母星，和泰洛星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数代，因维人在火力上又一直处于劣势。最终，他们整个社会结构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生命之花被夺走了；更要命的是，在这场名为战争的游戏中他们还太显稚嫩。而另一边，机器人统治者则老谋深算，他们醉心于史前文化，支配欲极度膨胀，更急于改变自身——并非通过灵修获得进化，而是通过对物质的直接征服。他们挥霍无度，贪得无厌；他们一手创建了巨人种族，保卫自己的帝国；后来还不满足，又克隆出整整一个社会族群，来实现他们幻想中的游戏法则。他们抛弃泰洛的时候带走了种族里最好的品种，只留下了三大长老、几百个被淘汰的不完善克隆体，还有一群泰洛克隆时代之前的原生人——这些最低等的个体就和原始的自然人类差不多，对于已经如日中天的统治者们毫无用处。

　　泰洛，凡托玛十二卫星中的第三颗，并不是机器人统治者最初的故乡；但他们成功地从一颗外围卫星迁移到了这片从未开垦的不毛之地。首都泰雷西亚，是一个古典建筑①和超高技派②设计的混合物，它是星球上唯一的城市；而它的居民们也都早已知道因维人即将兵临城下。

　　可即使知道……却仍只能坐以待毙。

　　预警笛声和呐喊声在午夜响起，城里的原生人四散奔逃，争相赶在夜袭之前冲进地下掩体。低等克隆人不知所措地徘徊在街头，而本该统领全族的三长老，却临阵脱逃，自顾躲进统治者们在大军开拔之前特地建造的安全密室。但就在这警报声响彻全城的危急时刻，有两个人仍在坚持工作。那是科学家卡贝尔和他年轻的助手——雷。

　　“不管他们是谁，”卡贝尔说，手指飞快地向实验室数据网络输入一连串指令，“这些家伙在莱拉克的前哨阵地登陆了。”

　　“卡贝尔，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来历？”雷站在老人的身后问。

　　监视器上，十几艘贝壳状的亮橙色运兵舰，正在城市西部崎岖的山脊上方盘旋。网络终端吐出了一张数据卡，卡贝尔立刻把它插①古典建筑是古希腊与古罗马式建筑的合称。——译者注②作者杜撰的一种新的建筑流派，以表现超高科技为特色。——译者注进旁边一台仪器。

　　“我觉得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孩子。”老人头也不回。好几艘贝壳舰陆续着陆，战斗机甲正从前部坡道上疾射而出。

　　“城防系统救得了我们吗？”

　　卡贝尔没有回答，反而开始观察前哨阵地边缘的几架远程监视器，当他伸手掠过控制台时，长长的白胡子已擦到了台上的按钮。他看上去几乎就是一个巫师，流苏镶边袍子和月桂饰领披风包裹着魁伟的身躯，高凸的头顶没有头发，眉毛和髭须却又厚又白。他的年纪足可以充当雷的父亲，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而雷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青年，长着一张精灵般永远年轻的脸和一头浓密的暗蓝色头发，身穿裁剪合身的制服，品蓝色短袍垂在肩后。

　　“我们抵挡不住的，”过了一会儿，雷对卡贝尔的沉默做出了回应，“泰洛现在只剩老弱病残了。”

　　“安静！”老科学家说。中央显示屏上，运兵舰正在起飞，能量流动图在五六个小屏幕上滚动显示。“他们想干什么呢？”

　　雷指了指一个辅助显示屏。“说真的，卡贝尔，我更关心他们丢下的这些怪兽。”从屏幕上可以看到，一波波悍猫般的装甲兽群，正从降落点奔涌不息地朝前进发。

　　卡贝尔靠向椅背，捋着胡须，沉思地打量这些画面。“它们更像是无人战机，而不是怪兽。”兽群中的一只停了下来，好像正紧盯着监视器。卡贝尔拿起镜头仔细观察，发现那只四脚兽长着锋利的爪子和毒牙，肩上还有犄角。

　　“它发现了远程监视器！”雷说。那大猫的眼睛开始发光，刹那间，铁爪猛击上监视器，图像消失了，屏幕上只剩一片雪花。

　　因维人已远离故乡——如果奥普特拉还算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和机器人统治者帝国的斗争固然充满了复仇色彩，但去征服像卡巴拉、普拉西斯还有史菲利思这样的星球却另有目的。这是因为佐尔在那些星球上播下了生命之花的种子——那个叛国科学家昔日的大发现已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恶果，对此他做出了最后的补偿。可在那里开放的花朵却没有繁殖能力，顶多只能算是变种；因此因维人的所有搜寻都是为了找到一把钥匙，一把能够开启佐尔科学之秘的钥匙，那就是：他亲手藏匿在太空堡垒里的史前文化母体。

　　那个传奇装置从未被朗的研究团队发现，而如今，太空堡垒已长眠在新麦克罗斯市那数以吨计的土石废墟下，因维人的搜寻根本是南辕北辙。不过，现在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生命之花本是因维人最关心的，因为那是他们神圣的大餐。

　　但自从佐尔丧生于因维军队之手后，他们的目的却微妙地扭曲了——佐尔不但通过诱惑女王瑞吉斯而得到了生命之花的秘密，还让这个种族传染上了一种病态竞争的恶习。仅仅过了一代人，因维人就重塑了自身，还利用可自生的史前文化能量打造了自己的星际战争武装——碟形飞船舰队、两足蟹形战机，以及无自主意识的无人机部队——也就是无机兽军队。但这些基本上都是摄政王瑞金特的成就，和女王无关。于是，分裂就产生了，而这种分裂终将影响到地球那风雨飘摇的未来。

　　因维人的舰队悬踞于泰洛上空，全军上下都在风传瑞金特决定亲自率军进攻。无机兽连队早已部署到卫星表面去解决地面抵抗；现在，因维旗舰的船坞区内，一千名因维步兵正整装待发，还有两百架螯击机将受命跟进。

　　未经武装的因维人体形颇似灵长类动物。他们左右对称，六到八英尺高，肌肉强健的双腿可以直立行走，前臂、肩膀和双手结实有力，手上各有四指，大拇指可以反向。但他们的颈上部分却更像蜗牛，粗大的长颈经常弯折着平行于地面，颈部尽端鼓出一个小小头部，双眼分于两侧，突出的吻喙上连着一对触角。这种原始形态的因维人是无性的，全身皮肤就像低等爬行动物一样呈绿色。因维摄政王瑞金特的外形和普通因维人基本相似，只是更加威武雄壮。他大约二十英尺高，紫色皮肤，颈后伸出一大片肉甲直垂背后，就像戴了一块粗皮披肩——这块披肩会像眼镜蛇一样胀大如鼓，整片表皮鳞次栉比，长满了眼球般的感应器官。

　　此刻，旗舰指挥官正在瑞金特的穿梭机前单膝下跪。通往穿梭机的舱门嘶嘶升起，耀眼的光芒倾泄而出，照在指挥官的深红盔甲上。他恭顺地俯向地面，右手放在胸前以示尊敬。

　　“殿下，无机兽在泰洛上只遇到了轻微抵抗，”他报告，透过钢盔传出的声音略有变调，“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机器人统治者的踪迹。”

　　瑞金特站在穿梭机探出的坡道上，巨大的身体和飘动的蓝袍占据了整个出口。

　　“毫无疑问，那些胆小鬼一定是怕死躲到床底下了。”瑞金特说，声音异常低沉，仿佛来自于船体本身。

　　指挥官微抬起头，机械调节器随之呼呼作响。“我们敬爱的女王对您的战略有所异议，殿下，”他左手拿出一个录音盒带样的东西，“她让我给您这个。”

　　“一个音盒？”瑞金特有些迟疑，“我太太真是体贴周到，”

　　他接过那个盒子，“我简直等不及要听它了。”

　　他打开了音盒，一边离开船坞区朝旗舰内的长廊走去。指挥官和一个十人小队在他身后列队护卫，铁甲的脚步声回荡在巨大的空间里。

　　“你真的认为在这个肮脏的星球上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吗？”合成的女声开始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白痴。你这次入侵是最愚蠢的——”

　　“我听够了。”瑞金特说，关掉了音盒。“告诉我，我们亲爱的女王在哪里？”过了一会儿，他问指挥官。

　　“她已经回到她自己舰队的旗舰上去了，殿下。”当瑞金特走到自己的舱房时，指挥官突然想起来补了一句：“要我告诉她您想见她么，殿下？”

　　“不必了，”瑞金特厉声说，“她离得越远越好。你关照一下把我的宠物送到船上来就行了。这场战争不需要她参与。”

　　护卫小队整队离开。门自动关上了。

　　驻守莱拉克前哨的原生人民兵被轻易击溃了。就他们手头那点武器来说，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英勇了，只可惜对付无机兽还远远不够。因维的先头部队全部由猫形机甲组成，但之后还有好几个连的斯奇姆兽、克兰兽和奥迪昂兽滚滚而来。这些恶魔般的两足步兵也都是因维人的仿生战机，外形有点像因维突击机和螯击机的纯骨架体。

　　莱拉克区尚在工作的监视器仍有信息不断传回实验室。斯奇姆兽的示意图出现在卡贝尔的屏幕上，全角度旋转着。

　　“只有一个物种能制造这样的机器。”卡贝尔平静地说。

　　“因维人，”雷说，“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他们的典型战略——先用无人机清除一切障碍，然后才亲自下来。占领泰洛之后，他们又会让这些东西来监管我们。”

　　地狱猫在屏幕上渐渐成形。“可这些机器还是很奇怪。它们几乎是……”

　　雷看看屏幕，又看看老人的脸，揣测着话里含意：“毫无希望了，是吗？”

　　“我可没那么说，孩子，”老科学家回答，倾身向前开始研究数据流，“这种猫形无人机和其它几个两腿机器差不多，都是由电脑控制，不能自主行动。所以，它们必定是依靠外界的某种集中动力源来运作的。”他在椅子上回过身，看着他的助手，“那就是它们的弱点，整个系统的命门，我们必须利用它。”

　　“卡贝尔——”

　　“对付一个目标不是比一千个容易吗？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个动力源并破坏它，这些可怕的机器就动不了了。”

　　房间另一头闪起了警报灯，灯光下卡贝尔来回踱步。“无机兽已经逼近城市了，现在来看看它们怎么对付真正的火力。”

　　“生化机器人！”雷激动地叫。

　　“它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瑞克和麦克斯这次飞回地表并没有兴师动众，只是把丽莎、米莉娅、朗还有司令部其他成员一起接回卫星工厂。他俩都知道这短短的飞行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回地球了，以后不知还要多久才能再回来，不过谁也没有太在意。麦克斯仍在对要把戴纳留在地球忿忿不平，除此之外他全心投入了远征任务。至于瑞克，他正专注于即将到来的婚礼，甚至已经开始把远征想成一次目的浅显明确的旅行。因此在回程途中，他对穿梭机会议室里的讨论漫不经心。

　　“但愿这计划能成功，”乔纳森·沃尔夫说，“乔装成天顶星人的飞船……也许会弄巧成拙的。”

　　“哦，上校，你忘了你们地球自己的历史了，”天顶星大使提醒他，“希腊人和特洛伊木马的故事。”

　　“我想你是把神话和历史弄混了，爱克西多勋爵。您说呢，将军？将军？”沃尔夫问。

　　瑞克刚从重重心事中回过神来，发现桌边所有人都在盯着他。

　　“嗯？抱歉，我，我正在想别的事情。”

　　于是沃尔夫简要地重述了一遍：到底要不要伪装行军，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颇有争议。爱克西多和朗认为泰洛的防御系统可以消灭一切外来船只。根据天顶星人的说法，机器人统治者和一个叫因维的种族长年交战，无论是谁，只要擅自进入瓦利瓦恒星系都会被视为侵略。而沃尔夫以及参谋部另外几名军官却指出，即使天顶星人自己也不见得会受欢迎。毕竟他们非但没能夺回SDF-1，还和本应去剿灭的“小小地球人”结成了同盟。

　　瑞克听着沃尔夫的发言，不禁对其出众的口才和宽广的知识面暗自惊讶。沃尔夫上校羽翼渐丰，不仅指挥能力出众，徒手格斗也高超卓绝。他英俊、善辩，极具个人魅力，常常戴一副扣面墨镜，深色头发光滑地向后梳拢，唇上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

　　他的沃尔夫战队声名远扬，战绩辉煌。在南大陆平定不满者起义期间，他和他的气垫坦克陆基部队表现抢眼，引起了麦克斯·斯特林的关注。那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天顶星人一提起沃尔夫就无法掩饰敬畏之意。只要读过敌控区①扫荡行动的解密档案，任何人都会明白为何沃尔夫的名字会和布里泰一样对天顶星人来说是如雷贯耳了。

　　“我只想说，伪装了战舰还装满了战机，这样只会破坏这次任务中所谓的外交使命，”沃尔夫轻哼了一声，“难怪伦纳德和南十字军高官总要把你们驳得体无完肤。”

　　“那他们还想怎样？”麦克斯问，“让我们挂着白旗开到那边？那倒是不用浪费精力谈判了。”

　　①敌控区：不满者起义时期的天顶星叛军控制区。——译者注

　　“希望不用大动干戈，”瑞克终于发话了，他紧了紧座椅上的安全带，“据我们所知，机器人统治者在没有天顶星人的情况下可能毫无还手之力。”

　　爱克西多摇摇头。“我可不指望这个，将军。”布里泰早就给大家通报过，机器人统治者在佐尔遇害之前就已经开发了气垫飞船和生化机器人等机甲。

　　“先生们，争论战略问题的阶段早就结束了，”朗在瑞克开口之前插话了，“我们都支持过这个方案，而且现在改主意也已经太晚了。”

　　“我同意。”麦克斯说。

　　“看，我同意。”沃尔夫对在座所有人说，“我只是希望大家达成一致。我们要举手表决吗？机器人统治者肯定不会上当，至少不会被骗很长时间。”

　　“不一定，”爱克西多回答，“可如果老让不确定因素来影响我们，那我们就永远别想出发了。”

　　“我和大家一样，也有很多疑问，”瑞克在首座上说，“但是，时间紧迫，我们得抛开这些问题。就像俗话说的，现在木已成舟了……”

　　 ——说得真勇敢，卡特。话音犹在，他心里却这么想着。等到我去走红地毯的时候，也得不断这样提醒自己。

　　在卫星工厂副舱的一角，两名防卫军军官正注视着穿梭指挥机慢慢靠近。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少校，目光热切，他刚被任命为T·R·爱德华兹将军的副官；另一个就是将军本人，他面带残疾，一块不规则的黑色合金罩遮住了右脸和大半头部，卷曲的金色长发沿着暴露的左脸颊垂落到制服领口上。他颧骨很高，下巴方正，即使遮去了半边脸，仍可算得上相貌堂堂——当然，这得先去掉那眉眼和下挂嘴角之间的残酷表情。

　　“说说看，本森，”爱德华兹说，独眼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穿梭机的航向，“你对那位杰出的中将究竟知道多少？”

　　“我知道卡特是拥有最高授勋的英雄之一，长官，”本森面对将军宽阔的背影说，“在宇宙大战期间领导骷髅中队，太空堡垒被毁后担任太空堡垒防卫军的司令，现在将要和他结婚的是上将……就这些，长官。”

　　爱德华兹负着手：“没错。高层就喜欢奖励那些最后出现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的人。”

　　“长官？”本森问。

　　“你有没有在学校的历史课本里读到过罗伊·福克这个名字？”爱德华兹回过头，一脸恶毒，“那才是真正的变形战斗机王牌飞行员。我还记得那时我把整个蓝天烧成一片血红，就为了锁住他的尾巴……可你太年轻了，是不会记得全球内战的，不是吗？那些真正的英雄。”爱德华兹身体前倾，指尖用力压在观景窗的超强玻璃上。“你知道吗，福克把自己的本事全教给了卡特。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福克没死，他就会是今天的卡特，少校——卡特就是福克。”

　　本森紧张地咽了下口水，不知如何回答，甚至不知该不该回答。

　　爱德华兹手抚面罩陷入了回忆。他强迫自己回到当年那片痛苦的战场——天顶星密集的炮火摧毁了超级大炮，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基地瞬间变成了烈火地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活了下来。

　　那女人毫发未伤，畏缩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火海吞没；而那个男人，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他跪着，不知羞耻地把残破的眼球拼命塞回眼眶；他紧捂着脸，想把脸额上的血肉按回原处。当他看到一架变形战斗机在硝烟中独自现身时，那一刻他有多么狂喜！可那个飞行员只是来救那个女人的，和其他任何人无关。是那个女人被带到了安全地方，是那个女人后来一路高升，却再没有人来过问男人的死活，他被留在外星人制造的人间地狱中等待死亡……

　　“哈，本森，这会是怎样的一场婚礼啊，”一阵愤怒的沉默后，爱德华兹开口了，“瑞克·卡特和丽莎·海斯上将夫妇，多少颗星都凑一块儿了，可惜全是灾星。生生世世，永结同心……”

　　“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本森回答，不太自然地笑了。

　　爱德华兹转过身，面目扭曲，爆发出一阵大笑：“没错，少校，太对了！”

　　当大部分天顶星人在全银河系展开一场浩大搜捕，寻找佐尔的飞船以及其中隐藏的史前文化母体时，机器人统治者开始优化生化机器人。这种不可变形的巨型骑士，高达六十英尺，由低等克隆人驾驶，作为机器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警备力量，负责管理泰洛帝国各个遥远的世界。有了这支武装，天顶星军队才得以不断对外南征北战，开拓疆土，与因维人争斗不息。机器人统治者从没想到有朝一日史前文化会短缺，更没想到他们的天顶星战士会在第四星区的一隅被一种名为“爱”的简陋武器打败。就这样，保护统治者帝国并抵御因维人来犯，成了生化人的重任——这既是偶然，也是依赖史前文化的必然结果。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仍无法抵挡装备了等离子炮和能量光弹的因维突击机和螯击机。而且，随着史前文化渐渐枯竭，他们就连那些毫无智能的无机兽都难以招架了。

　　“不计其数。”卡贝尔说。他和雷刚目睹了泰雷西亚第一道防线的陷落。留在泰洛指挥生化机器人驾驶员的克隆人首领是二流货色，所以这场战斗根本没打好。统治者几乎就是把家园拱手让给了敌人——卡贝尔心里暗想。那些远航的太空巨城，满载了高等克隆人，已经成为机器人统治者的新家；他们压根就没打算回泰洛。

　　生化人部队大势已去。即使遥控地雷轰倒了一波又一波地狱猫，也只不过是把注定的失败推迟一点而已。生化人战士们挖战壕，树路障，找掩体，不停开火直到枪管烧红，弹药耗尽；当无机兽终于突破防线后，他们只能拿出自古以来的最后一招——肉搏。卡贝尔对他们并无同情，但眼看着中央显示屏上的场面，更强烈的悲伤和失落淹没了他。现场传声器送来克隆人的哀号，绝望中他们互相大吼大叫，那本是统治者最钟爱的合成人声，现在听来却极度刺耳。

　　“它们太多了！”一名蓝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冲战友喊，只一瞬间他就被两只猛跳过来的地狱猫打爆了头。另一个蓝色战士向敌人倾泄出最后的子弹，紧接着，无机兽就把他连人带机一同撕碎。

　　卡贝尔感到有点恶心，他站起来关掉了现场声道。“生命之花，他们就是为那个来的。”他疲惫地对他的学生说。

　　“可它早就从这里绝迹了，都不知几百年没见过了。”雷说，坐进控制椅。

　　“那么他们要找的是史前文化母体。如果还不是，那就是来报复统治者对奥普特拉的所作所为。”

　　雷专心地注视屏幕。斯奇姆兽和地狱猫正在大肆破坏生化机器人基地，它们眼睛血红，好像烧红的木炭，尖牙上沾满了克隆人战士的鲜血。“就算把整个星球都撕碎了他们也不会找到想要的东西啊。”

　　“没人在乎因维人是否讲逻辑，孩子，他们只是要翻个底朝天。”

　　“现在城市马上就要陷落了，那些无人机简直无法阻挡。”

　　“胡说！”卡贝尔生气了，“它们看起来是很吓人，但绝不是无法阻挡。”

　　雷猛地站了起来。“那让我们赶快找出它们的弱点吧，卡贝尔，”他从披风里拿出一把手枪，装上子弹，“那样的话，我们就去抓一个来研究。”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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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佐尔在努力弥补自己的发现所带来的苦难，可他的过错还是日积月累，越理越乱。他把飞船送到了地球，却只是让天顶星人循迹而至；他把史前文化母体深藏不露，却只是给了机器人统治者更充裕的时间来发动战争；他在无数世界播种生命之花，却只是给它们召来了因维人的铁蹄……除了不公正，他还留下了什么？在复现佐尔的形态和动机的过程中，瑞金特和瑞吉斯都前所未有地成了贪欲的奴隶。可是，机器人统治者帝国内部也在到处封杀佐尔的形象，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莱因哈特准将当天早些时候刚回到卫星工厂，现在就来迎接回航的司令部人员了。他向朗、爱克西多勋爵、丽莎和瑞克通报，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最后一批物资正从地球运来，一万名船员中绝大多数已经在卫星上待命，很多已登上了 SDF-3。当麦克斯和米莉娅到来时，这些人正站在一面巨大的六边形观景窗旁，窗外就是零重力中央建设舱。过了一会儿，沃尔夫上校和吉英·格兰特也到了，还带来了戴纳和鲍威尔。

　　这里可以纵观 SDF-3的船腹。丽莎一直不满意它的船头形状，按照她在公共场合的委婉说法，她希望船头不要显得那么“生殖崇拜”。可主炮两边的悬架就是那样的，犹如两条长角的肿胀附肢，占据了这艘猩红色飞船的三分之一长度。也许它的武器比不上 SDF-1主炮，但至少看起来还是很雄伟的。焊接船和物资飞船在舱外漏进来的阳光下穿梭，一队天顶星巨人正对堡垒左舷的一个天蓝色传感泡施工作业。

　　“我们先要飞多远才能进行空间折叠？”沃尔夫问。大家对当年 SDF-1在麦克罗斯岛附近进行折叠的后果还记忆犹新。

　　“到月球轨道应该够了，”爱克西多告诉他，“朗博士和布里泰都这么认为。”

　　“正说呢，”丽莎向四周看去，“布里泰也应该来这里的。”

　　米莉娅立刻笑了：“可能他忘了。”

　　“最近他挺忙的。”瑞克替布里泰说话。

　　“好吧，我们不能再等了，”莱因哈特摸了摸光光的头顶，“我们还有一些最后细节需要讨论，而且——”

　　就在这时，小戴纳响亮地倒吸了一口气。大家同时转向她，先是看到孩子惊讶的脸，然后又顺着她的目光朝门口看去。

　　一个大高个站在那里。

　　这群人里有一半只知道布里泰是个六十英尺高①的巨人；可即使在微缩之后，他仍然蔚为壮观——身高将近八英尺，一身戎装，头戴面具般的头盔，只露出嘴和突出的下巴，看起来更像是个漫画英雄而不是天顶星军官。

　　没等众人开口，他就大步走来，左右手分别举起丽莎和米莉娅，一边一个托到自己的双肩上，话音低沉：“难道我这么重要的人都不值得你们等吗？你们这些小小地球人太没耐心了。”

　　他让那两个女子抗议了一会儿，才把她们放回地面。

　　“真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你变小的样子。”丽莎说，一面拉正制服。过去布里泰唯一一次同意微缩身体，那还是在寻找 SDF-1的史前文化母体的时候。

　　①1英尺＝30.48厘米，60英尺大约等于18.3米。——译者注

　　

　　“把新娘交给新郎的应该是个人，”布里泰很认真地说，“而不是巨人。”

　　黎明的到来意味着泰雷西亚的末日。贝壳运兵舰又回来了，张开大嘴吐出了灾难；这次它们运来的不是无机兽，而是蟹形的突击机和螯击机。它们凶狠地进攻，抛出白色湮灭光弹直飞向街道、住宅和废弃的神庙。原生人在掩体里挤成一堆，而那些无主的克隆人则成了城市的行尸走肉，投降了再被烧死。老弱病残们早已无人顾及，在侵略者的袭击下只能自行逃命。可他们根本不是幕后元凶的对手——他的爪牙漫山遍野，无所不在，没过几个小时城市已化为一片废墟。

　　炮筒和导弹架从隐蔽的炮台里猛弹出来，徒劳地喷涌着回击的火焰，生化机器人部队又一次面对猛攻，在橙红烈焰和眩目闪光中被炸得粉碎。金字塔形皇家大厅深处，有一支精兵部队在飞驰。他们驾着碟形飞行器，装备着强大的碟式枪和粒子束武器。

　　他们加入了因维人的毁灭之舞，污暗地纠缠在城市上空，万弹齐发泼洒着不计其数的死亡。

　　在这个清晨，炮弹愤怒的螺旋轨迹铺天盖地，五颜六色的长短脉冲光束纵横交错。爆炸光球在空中接二连三地闪起，甚至压倒了凡托玛的光辉——它才刚从东方升起，就被废墟的烟云遮蔽。

　　机甲犹如燃烧的冰雹纷纷坠落，在城市的版图上画出了无数道伤痕。

　　一架螯击机低飞着追赶一个老人，光弹从气垫座上射出。一击不中之后，因维人便开始在泰雷西亚的非凡建筑上大练射击，跳起致命的脚尖舞。雕像和装饰在白热中融化，五根标志着皇家禁区的反重力支柱也轰然倒塌。

　　最后，因维人的蓝色指挥机终于到来了。它们在隆隆炮声中穿过城市，行列齐整，固若金汤。当那些巨型战机大摇大摆地走上浩劫后的泰洛大地时，藏身地底的泰洛居民们无不惊惶失措地抱作一团；而头顶那震撼的脚步声，在闷热不堪的地下掩体里兀自回响不息。

　　卡贝尔和雷选了一个破旧荒凉的地方来诱捕地狱猫。随着泰雷西亚大部分城防系统被破坏殆尽，先前长达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已渐渐平息，只剩下远远传来的一些零星枪声。一队两足无机兽正经过两名猎人静静守候的小道。雷抬起肩上的突击步枪，但是卡贝尔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

　　“可它们不会发现我们的，”雷坚持说，越过卡贝尔的肩头盯着外面，“现在机不可失。”

　　“不行。”卡贝尔毫不让步，“我想要的是那种像猫一样的无人机。”

　　无机兽走过之后他们便朝街道走去。刚开始卡贝尔要求走在阴影里，但不久后他们就越来越大胆了。雷知道老人是想抓一架敌方机甲，可他仍然对卡贝尔的方法心存疑虑。

　　“希望我们能抓住一个，而不是被它们抓住。”他疲惫地说，轻轻晃悠肩上的枪。

　　卡贝尔在街道中央突然停了下来。一种机械的咆哮声正从不远处传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人正在观察我们的行动。”

　　“我也正想这么说呢。”

　　“也许它们对我们的行为有点困惑，”卡贝尔沉思说，接着又继续前进，“它们大概以为我们都会惊慌逃跑。”

　　“我都忘了，为何我们没那样呢？”雷刚开口，另一阵咆哮声又传来了，“看来它们不再困惑了……快出来吧，你们这些魔鬼！”他也吼回去，举起了枪。

　　“在那儿！”卡贝尔突然叫起来。

　　那只地狱猫正盯着他们。它站在一片低矮的屋顶上，在他们上方不到二十码远。正午的阳光照在那只野兽的肩角、毒牙和锋利的尾巴上。然后它一跃而起。

　　“打昏它！”卡贝尔喊。雷开火了。

　　子弹从地狱猫的背上擦过。它愣了一下，但并没有停止进攻，仍径直向这两人扑来。年轻人没时间再开第二枪，只来得及将卡贝尔一把推开。猫一落地就猛地转身，雷又连开两枪击中了它，却如隔靴搔痒，毫无作用。

　　“孩子，快闪开！”雷听见了卡贝尔的喊声。他四下张望，惊奇地发现老人在短短几秒内竟然跑出了那么远——当然，这都是因为那头无机兽正在紧紧追赶老人。

　　雷紧追不舍，胡乱开枪，不久就看见他的老师滚下了碎石坡，跳进一艘栽倒的生化人运输舰的座舱里。地狱猫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没注意到雷，只是一个劲地抓挠舱盖。雷想给枪上膛，却发现子弹刚刚用完。他暗暗责骂自己，忽然发现身旁就有一架坠落的因维指挥机，其中一个炮筒仍装着弹药。

　　他小心地接近指挥机。它那报废的武器升了起来，胸甲的座舱门微微开启，一只四指手从缝隙里露了出来。雷爬上战机的铁臂，猛力拉开舱盖，旋即用枪指着敌人的脑袋。但那个因维人已经死了，球茎脑袋和肉柄般的脖子被劈成了两半。雷顾不上扑面而来的恶臭，迅速看了看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舱内结构。对方右手握住的想必就是扳机了，而且看来那头地狱猫正好在大炮的准星上。雷恶狠狠地低声咒骂了几句，跳进座舱，膝盖以下顿时陷进了粘稠的绿色营养液——然后他扣动了扳机。

　　一道深红色的脉冲光束击中了地狱猫。它被打得飞出三十英尺远，被一个光球困住，动弹不得。卡贝尔掀开舱盖，迷惑地朝那架破损的指挥机望去。

　　“你为什么要救我？”老人用天顶星语喊，这是机器人统治者帝国的通用语。

　　雷听见了。他本来还想在座舱里再装一会儿，又觉得不妥。

　　于是他现身出来：“嗨，卡贝尔，这下安全了吧？你不会以为我丢下你跑了吧，嗯？”

　　老科学家皱起眉头。“你差点连我也打中了！你这小——”

　　他咽下了后面的话，心服口服地大笑起来：“我的孩子，你真让我惊讶。”

　　雷跳到地上，走到生化人运输舰旁。“说真的，我自己也很惊讶呢。”他远远打量着自己刚用来开火的敌机，指了指那只地狱猫，“现在我们得好好想想怎么把这个东西弄回实验室去。”

　　“殿下，我们到处都没有找到生命之花的迹象。”屏幕上，一名因维官员向瑞金特报告。

　　“不可能！你这笨蛋！”瑞金特朝屏幕吼，“这是机器人统治者的老家。一定会有的！去把整个星球搜一遍！”

　　因维旗舰的王座厅和奥普特拉上的因维城堡或蜂巢一样，都是有机体。出于对史前文化的渴望，舱壁和传感装置看起来就像活体的神经组织系统。五脏六腑般的绿光和紫光脉动着，跟全舰的生物驱动力节奏一致。而那张契合体型的王座本身，同样具有人体工程学的美感，还有那细长的弧形头顶灯，那象鼻般前伸的通信显像管，无不显示出优美的线条。瑞金特和这样的王座殊不相称，但他却并不打算为此重塑自身。

　　他的两侧各蹲坐着一只地狱猫，比普通型号更大更光亮，项圈上装饰着从卡巴拉、史菲利思等星球上掠夺来的珠宝。不远处还有几只笼子，里面关着一些活体标本，同样来自那几个被征服的世界。

　　“我们找过了，殿下，”那官员继续回话，“星云传感器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之花的信号。什么都没有。”

　　“饭桶！”瑞金特咕哝，切断了通话。这时瑞吉斯站在他身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恭喜你，我的丈夫，”她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讥笑他，“你那无与伦比的愚蠢又一次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不喜欢你说话的腔调。”瑞金特转向他的太太。

　　瑞吉斯很容易被看作是人形的生命形式，当然她的确比瑞金特私人动物园里那些形如狐狸或熊的生物更像人。但她身上却具有某种轻灵飘渺的气质，那双正蓝色的眼睛里深藏着非人类的神采。她有二十英尺高，颀长纤瘦，没有毛发，身穿长长的红袍，双手戴着流苏手套，长袍托领上镶嵌了四个宝石般的翠绿色甲虫形传感器。

　　“我告诉过你，机器人统治者绝不会蠢到把母体藏在他们自家后院。”

　　“安静点，女人！”瑞金特命令道，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但瑞吉斯不为所动。“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么急于证明自己是个伟大的战士，我们本来可以派间谍去打探一下母体究竟藏在哪里。”

　　瑞金特怀疑地打量他的太太：“难道你忘了当初是谁让我们陷入这种困境的？可不是我被佐尔迷得神魂颠倒，甘愿让他偷走了我们的生命之花。”

　　“你难道非要天天提这事吗？”瑞吉斯尖叫，紧闭双眼挥舞拳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进化了，而你却还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你杀了他，这还不够，现在又要占领他的国家。”她随手指着瑞金特的“宠物”以及那些笼中生物：“你，还有你的帝国梦……记住我的话，我的丈夫，总有一天这些生物会起来把你推翻的！”

　　瑞金特大笑起来。“没错，你是进化了，可怜巴巴地装成佐尔族里的女人！”

　　“也许是的，”她双手叉腰，回敬道，“但至少比模仿机器人统治者的玩物癖和杀戮欲要好一点。”她转身走向门口，“我要回奥普特拉了。”

　　“站住！不许回去！”瑞金特狂怒地说。

　　“别惹火了我，”她在门外喊，“你这没骨头的老古董！”

　　“等等！”瑞金特吼，一面诅咒着她。他在门口徘徊，门已经嘶嘶地关上了，右舷窗外是巨大的泰洛。“我会让你看到的，”

　　他喃喃自语，“泰洛会看到我的力量，而你会重新爱上我的。”

　　“玩具而已，”哈利·潘博士对朗说，毫不掩饰心里的不以为然，“战争的玩具，我们不过是在赶时髦。”他是个壮硕的男子，外表生硬粗鲁，内心却温和细致。他留着浓密的大胡子，遮去了大半张麻脸，可鹰勾鼻却让面部的缺点欲盖弥彰。作为全权大使委员会里最年长的成员，他追求的是一种学者风度，而他也的确是朗的团队里名符其实的顶尖者之一。

　　“那些事等远征军回来后有的是时间，”朗淡淡地回答，“在那之前必须先确保我们的实力。”

　　潘忿忿地哼了一声。“一个和平任务，外交任务……难道只有我才记得这几个字眼的含义吗？”

　　他俩站在卫星工厂的一座瞭望台上。面前的黑暗太空中，一红一蓝两架变形战斗机正在试飞。

　　这两架已不是当年骷髅中队等部队用来对战天顶星人的第一代变形战斗机了。这是阿尔法战斗机，是朗研究实验室的最新原型机。SDF-3的武器不再局限于单人变形战斗机，这六年来，又有大批新式武器诞生——气垫坦克，摇石机，还有一系列改良过的歼击机器人。可变形战斗机仍然是机器人技术的宠儿，它的超强火力让它几乎成了战争的象征。阿尔法战斗机比它的前辈拥有更多装甲防护，火力也增加了一倍，还装备了烧蚀保护层和可分离的强化舱，更适于深空飞行。而且，它还能和名为贝塔的变形机对接——贝塔机体积大，机翼薄，就像没有雷达天线罩一样——如此一来，对接后的联合战机可拥有两倍以上的射程和装弹量。

　　“亲眼看看我们的进展有多大吧，哈利。”朗指着那架蓝色战斗机。它正在太空中盘旋飞行，转换成守护神模式，接着又是战斗员模式。

　　“我是斯特林，”瞭望台边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声音，“阿尔法完美地完成了最后的动作序列，无疲劳迹象。”

　　“很好，麦克斯，”朗对麦克风说，“原型机到目前为止表现不错。现在正式进行测试。”他为了让潘听到，故意说：“麦克斯，凯伦，准备进行交换对接机动。”

　　麦克斯应了一声。而哈利的独生女凯伦·潘则说：“我们来了。”

　　朗半转过身，试探地看了看潘。潘的表情又惊讶又气愤。“你怎么不说话呢，哈利，有什么不对吗？”

　　“你是不是疯了，朗！你知道我不想让凯伦参加这个测试的。”

　　“那你想让我怎样呢，哈利？取消她的许可证？别忘了，她可是自愿参加的，而且她是年轻飞行员里最优秀的一个。”

　　“可我不想让她搅进来，埃米尔。你懂吗？她该走的路是科学，不是战争。”

　　“控制台，”扬声器里响起麦克斯的声音，“我们的位置在T-9-德尔塔。已准备好进行对接作业。”

　　这项机动要求两架战斗机分离各自的贝塔无人模块，再和对方的贝塔对接，蓝色接红色，红色接蓝色。麦克斯完成得干净利落，转换为战斗机模式后再打开制动引擎，和红色贝塔模块准确对接。但凯伦却打滑了。麦克斯一开始也不清楚她是太紧张了，还是看错了自动测量数据。但不管怎样，她是出问题了，蓝色贝塔模块飘向远方，而她的红色阿尔法则朝地球方向自由落体般翻滚而去。

　　麦克斯试着用通信网络联系她，同时还得应付来自指挥部的一片嘈杂，那大多是潘博士在惊呼。凯伦没有任何回音，不过他并不很担心这个，至少目前还不担心。只要她不是失去了知觉，或是碰上了预料之外的更糟的事——比如血管栓塞——她就应该有足够时间穿上战斗机备用的太空作业服；即使她没能做到，卫星工厂也可以用牵引光束把她救回来。但麦克斯希望凯伦能自己独立回来，她是那么出色，潜质优秀，他希望凯伦将来可以进他的骷髅中队。

　　“稳定器失灵了，”凯伦突然出声了，“可能是电流过载，把电路烧毁了。”

　　潘博士惊慌的声音随即在麦克斯耳边炸响：“斯特林，还愣着干嘛！快帮帮她呀！”

　　“凯伦，”麦克斯平静地说，“转换到守护神模式，再打开推进器。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在你后面。”“收到，骷髅队长。”凯伦回答。

　　瞭望台上，潘推开一群技术员冲到显示屏前。他摒住呼吸看着女儿的红色战斗机一圈圈失控翻滚的慢动作。但下一刻，战斗机变形了，鹰爪般的足部推进器点燃起来，火光在夜空中异常明亮。紧接着，凯伦就化险为夷了。释然之下，潘只觉得耳里阵阵轰鸣，不禁老泪纵横。

　　朗和潘在码头区等候变形机入库。麦克斯总是很怀念过去在航母上起降的感觉，还有那些地勤人员和他们的即兴旗舞。可代达罗斯和普罗米修斯超级航母都早已随着 SDF-1一起沉睡在圆丘下，而现在也不再需要那些了。

　　“凯伦，感谢上帝你没事，”麦克斯打开蓝色机舱盖时，听见潘博士在喊，“你这次意外，都快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这下够他受的，麦克斯想着，从骷髅一号下来。

　　“你都被吓到了，更别说我了，”凯伦对她父亲说，“我还在发抖呢。”

　　潘朝她摇了摇手指：“这说明你根本不适合做一个试飞员。”

　　“别夸大其词了，爸爸。”凯伦摘掉思维头盔，蜜色的金发披落到了肩上。她中等身高，苗条纤细，容貌精致，一双绿眼睛犹如古玉。“我是个专业人员。这种事很正常的。”

　　“她的确很专业，”潘还没来得及反驳，麦克斯就上前插话，“对接失败不是她的问题，导航计算机总会有那么点小毛病。”

　　潘怒视着他：“我知道你是好意，指挥官，可这没用——”

　　“这不是好意不好意的问题。我只是不想看到潘少尉的才华被白白浪费了。她的表现打动了我，潘博士——我的要求可是很高的。”

　　潘的脸色有点发白。他并不想和斯特林争论，但凯伦终归是他的女儿。“我可没被打动，”当麦克斯走开时，他对凯伦说，“我对你另有安排。”

　　凯伦白了他一眼，眼神就和过去一样。然后她就朝前走去。

　　朗伸手拦住了她。

　　“凯伦，请等一下。”

　　“您也要指责我么？”

　　“冷静点，”朗说，“我打算推荐你去变形战斗机部队。”

　　“等一下，埃米尔，”潘说，一把拉住凯伦的上臂，“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他早已失去了妻子，而凯伦参军后，他和女儿之间曾经的亲近关系也渐渐疏远了。现在朗又好像非要夺走他这仅剩的小小快乐不可。

　　朗看着他朋友的手慢慢松开了，从凯伦的手臂上放了下来。

　　“我很抱歉，哈利，不过她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你不能永远把她留在身边。另外，如果这次任务遭遇抵抗的话，我们会很需要有经验的飞行员。”

　　“抵抗。”潘哼了一声，慢慢压下火气。可还没走出几步，他又猛转回身：“我就是要尽可能留下她，没什么能阻止我。”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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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据表明，泰洛曾经存在过很多神秘的异教，尽管它们大多已在所谓的泰洛大转变之后销声匿迹（那个时期，机器人统治者处死了星球上大部分原生人，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克隆实验）。事实上，直到第一纪，尚有一部分宗教幸存了下来……迷宫，明显是为宗教仪式所造，而后来增建的金字塔形皇家大厅，也一度曾是地下宗教的崇拜对象，最终却屈就为星辰定向的一部分。

　　不少评论家热衷于把克里特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和泰洛联系在一起，但其实除了建筑形式有点相似之外，泰洛和地球上的宗教几乎没什么共同点。

　　                            ——《第二次宇宙大战史》第二百一十六卷，“泰洛”





　　婚礼前一天，卫星工厂上。瑞克坐在自己那即将清空的宿舍里，思考着未来。办公桌后的窗外，地球静悬在漆黑的太空中。

　　他周围堆满了箱子，里面塞着过去四年间他所有的私人物品：相片、记事本，时间可追溯到他亡父的飞行杂技团，还有终战①之前的 SDF-1和新麦克罗斯市。他偶然从中翻到一张自动照相机器人拍的快照，照片上明美站在麦克罗斯公园的喷泉旁，购物袋口露出当年的两张红歌星海报：

　　一张是太空堡垒防卫军的征兵广告，另一张是麦克罗斯小姐的挂画。近期照片中则更多是丽莎。然而，对于这些纪念品，瑞克却越看越沮丧。他毫无疑问是爱丽莎的，①指的是2014年的新麦克罗斯市战役。——译者注但若要他从此放弃过去所有的自由天地，那又意味着怎样的生活？其实，为了远征任务和类似的公事，他原本也并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可言，但结婚之后他就连选择自由的机会也没有了。瑞克打包收拾时，手其实一直在打颤。他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喝一杯。

　　正当他拿出自己珍藏的那瓶酒时，文斯·格兰特出现在门口，打声招呼走了进来。

　　身高七英尺的格兰特，是船上唯一可以和布里泰勉强比肩的人。他肤色深褐，短发卷曲，天庭饱满，轮廓鲜明，长脸上隐隐透出某种高贵的气质，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神采奕奕，以直言不讳而闻名。他是瑞克的副官，一位指挥官，但同时他又隶属于 GMU部队①——这支陆基机动部队，以新型的全地形快速机动基地单元为武装而得名。新麦克罗斯市时期他曾领导过杰出的亚瑟王之剑战队，不过直到他姐姐克劳迪亚牺牲之后，瑞克才跟他熟悉起来。

　　“我只是来看看您是否需要帮忙，长官。”文斯说，随意敬了个礼。

　　瑞克闷闷不乐地看了看满地的箱子袋子。“除非你会魔法，否则帮不了我。”

　　“这些东西，怎么了？”文斯试探着问。

　　“没什么，文斯，只是我的过去和未来。”

　　“长官。”

　　瑞克草草挥了挥手。“算了。你有什么事，文斯？”

　　文斯深吸了一口气。“我想谈谈爱德华兹，长官。”

　　① GMU是一种新型全地形移动作战基地的缩写，是太空部队在星球表面使用的大型武装单元。它就像陆地上的“航母”，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运输工具，而且本身也是一种超级武器，其平面大小可能大致相当于一个四百米操场。GMU部队就是以 GMU为武装基础的部队，包括作战人员和后勤补给人员等。——译者注

　　“爱德华兹将军？”瑞克警觉起来，“他怎么了？”

　　“将军会不会出于什么原因而违反我们大家的最高利益，长官？我是说，会不会幕后有什么我不了解的事，可以解释他的这种……倾向？”

　　“倾向？”瑞克说，“说说你的想法。”

　　文斯连珠炮般说开了：“我只是觉得那个人有自己的打算。我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可首先，他和伦纳德，还有那个怪人赞德都很有交情。长官，我知道您很忙，没时间管别的事，而且也听不到外面的闲言闲语——”

　　“如果你要下结论，”瑞克打断他的话，“最好给出证据。那么，现在你有证据吗——有还是没有？”

　　文斯立刻哑口无言。他摇了摇头。“只是道听途说而已，长官。”

　　送走文斯后，瑞克陷入了沉思。率领一支来源复杂的军队穿越半个银河系，本来就不怎么令人愉快，事实上这次任务中也的确一直派系分裂，暗潮汹涌。一边是朗和爱克西多，另一边是爱德华兹和政客们，而南十字军则立场暧昧……瑞克试着整理了一下自己对爱德华兹的了解。罗伊·福克经常谈到全球内战时期爱德华兹的自私自利，虽然他后来投靠了海斯上将——丽莎的父亲，参与了超级大炮计划，但那也不过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当时在他之前早已有一大批有为之士投奔了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此后十年间，爱德华兹渐渐成为纪念碑市不可忽视的人物，而且在太空堡垒防卫军中也备受瞩目。近年来，他所率领的幽灵中队令人闻风丧胆，其势力强大已不容置疑。

　　瑞克思绪纷乱。于是他去找麦克斯，希望麦克斯能给他提些客观意见。

　　但在斯特林的住处，他却看到了丽莎。

　　她正站在套着婚纱的模特假人后面。瑞克本该到结婚当天才能看见这婚纱的。

　　“这样会不会倒霉？”瑞克问，看看米莉娅，又看看丽莎。

　　“先生，别那么迷信，”丽莎大笑，“再说，我也没把婚纱穿在身上。”她从模特后面走出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现在，要尊敬长官。”

　　瑞克十分合作，啪一声回了个礼，并向丽莎致歉。

　　“快要举办婚礼可不是放松纪律的理由。”

　　我一定会记住的，瑞克想。他走近丽莎，搂住她的腰。“嗨。”

　　他柔声说。

　　“请再说一遍，将军？不过你好像是越权了吧？”

　　瑞克把她拉近。“我情不自禁了，长官。你可以降我级，关我禁闭，不过，千万等过了蜜月再说……”

　　米莉娅酸得牙都要倒了。她转脸看向麦克斯，后者何时进来的都没人注意到。“听起来不是要结婚，而是要上军事法庭。”

　　直到这对情人短短地接了个吻之后，麦克斯才向他俩打了招呼。五分钟后他和瑞克就出发前往模拟战斗训练区了，他打算在那里给瑞克介绍一位年轻少尉。一路上他们都在讨论爱德华兹的事。不过麦克斯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看法，他只建议瑞克去和朗谈谈，而在那之前要尽量谨言慎行。

　　新兵们在卫星工厂的零重力核心区以及外面的月球基地进行实装训练，但只有在模拟训练时间，他们才会面对虚拟战斗场景，即时心理状态也会被记录并做评估。模拟战场是机器人技术师们引以为豪的杰作，逼真的投射光束和全息效果密度极高，甚至老兵有时都应接不暇。不过，模拟训练的目的并非为提高射击水平，也非炫耀华丽的空战场面，而是为了检验受试人员在火力攻击下是否还能保持冷静，并在瞬间做出正确决断。

　　杰克·贝克就是麦克斯提到的那个少尉。此时他正穿梭在一个高级场景中，场景考验的是受试者在严格执行命令和个人英雄主义之间如何取舍。瑞克不太喜欢这个场景，因为他本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少是他的全息影像——就是那个被击落的飞行员，漂浮在三维海面上。为了增加敌人的真实感，受试者将在战斗中面对虚拟的天顶星战斗壳。

　　场景第一阶段，贝克的分数远高于平均分；可最后当他决定去援救迫降的战友而不是奉命归队再战时，分数就降到了及格线上。

　　“表现不太稳定，”麦克斯评价，“不过你得承认他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

　　“没错，”瑞克点点头，“不过我可未必欣赏他这一点。”

　　贝克奉命来到控制台，几分钟后他见到了麦克斯和瑞克。这位年轻人个子不高，但充满活力，浓眉，蓝眼睛，苍白的脸颊满是雀斑，一头橙红色头发蓬松纷乱。他给瑞克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不守纪律的问题青年。但同时，他又显得强势而坚毅，是一个天生的飞行员。

　　“长官，我知道我的表现不太好，”贝克开门见山，“不过我觉得这个测试并没有公平地反映我的能力。”

　　瑞克戴着手套的手伸到少尉面前摇动指头。“第一，你关闭了自动驾驶，违反了命令。第二，你让小队其他成员陷入了危险。

第三，你甚至也没能救出我。”

　　“是的，但是——”

　　“你可以走了，少尉。”

　　“但是，长官，我——”

　　“你听到将军的话了。”麦克斯插话。

　　贝克不再坚持，敬了个礼。“感谢您的教诲，长官。”临走前，他留下了这句话。

　　“很搞笑，不过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麦克斯注视着贝克的背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名叫卡特的飞行小子。”

　　“我看他的确是有点卡特的那种鲁莽风格。”

　　“这就是你对他那么严厉的原因吧，嗯？”

　　“只不过是想让他学会怎样参与团队行动，麦克斯。另外，”

　　瑞克笑着说，“他脸上那副表情可真是太难得了。”

　　他俩又观看了几名学员和军官的模拟训练，之后麦克斯就陪瑞克回宿舍。瑞克满心怀旧，于是他们谈起了当年刚夺得卫星工厂后，他们第一次踏上这里的情景，还有襁褓中的小戴纳在那场战斗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麦克斯本想谈谈如今要把戴纳留在地球的事，但瑞克似乎一味沉浸在往事中无法自拔。

　　整座卫星工厂正忙忙碌碌，热火朝天；穿梭机每隔几小时运来大批人员物资， SDF-3的登船手续也在平稳推进，技术人员排队等待最后的简报和任务分配；以吉英·格兰特为首的医务人员正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而在卫星的另一角，养护员、木匠和厨师们正在筹备婚礼庆典。

　　“不仅仅是婚礼，”走进自己的宿舍时，瑞克说，“我还在考虑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还有我们要面对的危险。也许……也许我们这次冒的风险太大了。”

　　“拜托你别又开始唠叨那一套了，说什么自己是全军最年轻的将军，自己是多么的不够格。”

　　“最优秀最明智的，”瑞克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那是我么。”

　　正在这时，门声一响， T·R·爱德华兹大步走了进来。瑞克向他表示了欢迎。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将军。”

　　“有什么事吗，将军？”

　　“啊，我只是来祝你好运的，卡特。”

　　爱德华兹说话时面无表情，瑞克很难判断他这话是不是出于真心。而且，他也很难忽略文斯·格兰特对爱德华兹的怀疑。

　　“这是什么意思，爱德华兹？”瑞克戒备地问。

　　爱德华兹一脸惊讶，转而瞥了一眼麦克斯。“哎，我当然是来祝贺你的婚礼的，还能有别的意思么？”

　　“哦，哦，当然了，”瑞克起身伸出了手，“谢谢你，爱德华兹。”

　　“海斯将军的女儿，”爱德华兹和瑞克握手，沉吟道，“想想看……我是说，这可真够讽刺啊。以前你和他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样，不是吗？”

　　瑞克直视着爱德华兹。

　　“哦，抱歉，将军，也许你并不喜欢重提往事，”爱德华兹松开手，朝门口走去，“我只是来祝你好运而已。还有你，斯特林。”

　　当房门自动关上时，瑞克和麦克斯交换了一个困惑的眼神。

　　卡贝尔和雷依靠体力和一辆捡来的气垫车，把地狱猫偷运回实验室，总算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这头无机兽躺在扫描台上，卡贝尔从它的侧腹取下一枚收发器，这怪物便彻底没用了。因为曾亲眼目睹生化人把地狱猫打得粉碎——那是真正的粉身碎骨——所以卡贝尔打开它后，毫不奇怪里面空空如也，而它的整个电路结构都埋在厚厚的外壳里。但即使他明白了这些设计，它的动力来源依然是个谜——卡贝尔希望在分析收发器之后能解开它。

　　房间另一边，雷正被传粉兽折腾得手忙脚乱。爆炸之后它们就逃出了笼子，现在正在雷的身上上蹿下跳，嘶声尖叫。它们攀上他的胳膊、腿和脖子，拼命朝他的长袍褶皱里钻。这些传粉兽外表很像白色小贵妇犬，只是还长着松糕般的小爪和小圆头角。

　　长期来佐尔一直对泰洛的精英阶层隐瞒了它们的存在，但统治者最终还是发现了它们在生命之花的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佐尔抢先一步偷藏了大部分传粉兽，并委托卡贝尔照看它们。

　　“这些小东西到底怎么了！”雷闷声大叫，从脸上拽下一只传粉兽，“它们都疯了！”

　　“它们和生命之花有生物起源上的联系，”老人平静地回答，举起地狱猫的收发器，“因维人的到来让它们非常不安。”

　　“也让我很不安。”雷刚开口，一头真正的巨怪就出现在一面显示屏上。他立刻断定这是一艘巨型飞船——因为这世上不可能有什么生物会长成这副惨绿的丑恶尊容。它的头部和躯干好像某种披甲的弓形蛞蝓，本像要长出双臂的位置却是两条连体婴般的多节长颈，颈端各有一个蜥蜴头，下颌长角；三条尾巴中两条长有尾刺，带吸盘的腹部下伸出八条腿，这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海怪而非陆生巨兽。

　　卡贝尔眯眼打量着屏幕，沉声说：“这是因维的强击机运输舰。

　　他们想逼我们投降，他们想让我们束手就擒，孩子。”

　　他忽然想起三长老，不由一阵愤怒。长老们正藏身于泰雷西亚地下迷宫的某处，不知因维摄政王捉到他们之后会如何处置？

　　卡贝尔想。他开始考虑是否该把他们作为谈判筹码来换回泰洛的幸存居民，但随即又决定这事还是等最后关头再做打算，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保证自己和这个孩子的安全。

　　“卡贝尔，我们必须放弃实验室，”雷说，此时新一轮攻击正响彻全城，“不能让研究成果落入他们手中。”

　　卡贝尔指着收发器对雷说：“我得到我需要的了”。他收拾好数据卡和芯片，激活了主控台上方的一排开关，两块地板活门滑开，一道楼梯呈现眼前。它通向皇家大厅地下的迷宫，在大转变之前，那里曾是宗教典礼的场所。

　　“传粉兽怎么办？”

　　“带上它们。如果我们想要重复佐尔的实验，就必须用到它们。”

　　雷按捺住诅咒的冲动。刚扒下来的传粉兽再次蹿到他身上，不停地疯狂尖叫。雷站在黑漆漆的楼梯口踌躇不前。

　　“我们要呆在下面直到因维人离开吗？”

　　卡贝尔的笑声从黑暗深处传来。“直到他们离开？小伙子，你可真乐观。”

　　因维旗舰上，瑞金特正兴致勃勃地坐在自己房间里，欣赏着灭顶之灾降临泰洛。那艘蛇怪般的飞船刚怒吼着降落，就咧开三张大口，喷出无数强击机、扫荡部队和警备队。这些部队所驾驶的单人攻击机，是金色的长管形飞行器，开放式座舱带有护罩，使用球形推进器。他们循着指挥机大军踏开的道路，沿途镇压泰洛人残存的微弱抵抗。当死亡和毁灭不断展现在屏幕上时，瑞金特脸露微笑，触角泛光，急驱大军挥进。可没过多久，卫星表面传来的消息就打消了他这短暂的喜悦。

　　“殿下，所有的前线探测器一直没有反应。”

　　地面部队已经扫荡了整个泰雷西亚，可瑞金特仍然没有死心。

　　“你肯定机器人统治者没把生命之花藏在其它什么地方吗？”

　　“是的，殿下。我们一丁点痕迹也没找到。”

　　瑞金特靠向椅背。“很好，”沉默了几秒后他说，“我再也不想碰这个肮脏的星球了。士兵们，想干什么就去干吧。”

　　他本以为下属们会立刻奉命执行，可他的副官却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建议：“请原谅，殿下，我们能否等他们交代了所有情况之后再处理掉他们？”

　　“好主意，”瑞金特原谅了手下的大胆举动,“让你的部队立刻把幸存者赶到一起，做好准备，我要亲自审问他们，看看能不能问出生命之花的下落。等城市安定下来就通知我。”

　　“已经安定了，殿下。”副官说完关闭了通信。

　　城市的神庙成了监狱。那些幸存的泰雷西亚居民，逃过了强击机的扫荡、躲过了涌进掩蔽所的等离子地狱，现在却都被驱赶到一起，密密麻麻地挤在这个临时隔离区。这些原生人形容凄惨，他们身穿粗布麻衣，伤痕累累，受尽折磨；可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他们。其中有些人明白了这一点，不禁开始嫉妒那已经死绝的克隆人。几世代以来，克隆人还是头一次从凡托玛的卫星上绝迹了，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

　　“他们又抓来了更多人？”当神庙大门开启，室外的光芒射进人群时，一名囚犯问他的同伴，“这些怪物想活活憋死我们。”

　　“小声点儿，他们会听见的。”旁边另一个人说。

　　但这人无法保持沉默。“强盗！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他高喊，这时瑞金特高大的身影正好出现在门口。

　　瑞金特俯瞰着俘虏们。他触角颤动，颈后的肉甲暴涨如鼓。

　　“你们应该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生命之花，”他伸出四指手将那人的脑袋整个握住，把他从人群中拎了出来，“告诉我它在哪儿。”

　　“绝不——”

　　“蠢货！”瑞金特粗声说，握紧那人的脑袋，把他凌空提起，在尖叫的人群上方甩来甩去。那人疯狂地扑打着瑞金特的铁掌。

　　“花在哪里？”

　　泰雷西亚人们惊慌失措，喃喃回答：“我们不知道——”

　　“快说，你这没用的小虫子！”瑞金特说，捏碎了那人的头颅。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人群里有人喊，“统治者从来不告诉我们那种事情！”

　　“朋友，我相信你，”沉默了片刻，瑞金特开口说，抛开了那具毫无生气的尸体。“副官①，”他转向身旁的士兵，“奖赏这些生物的诚实表现吧。”

　　副官面无表情。“马上执行，殿下。”瑞金特离开了大厅，紧随其后的副官拿出一个球形装置，反手扔出，小球越过他的肩膀落向人群。紧接着大门关上了，把俘虏们封死在里面。

　　一个老人接住了小球，悲哀地注视着上面的闪光。“这是什么？”有人惊恐地问。

　　这位老人艰难地吞了一口气。“这是我们的末日。”他轻声说。

　　转瞬间，大半座神庙被炸上了天。

　　回到旗舰后，瑞金特会见了他的科学家们。他们没有因维步兵那样高大，但模样更像瑞金特本人。他们光着脚，身穿朴素的白色长裤和上衣，外束腰带，就像东方式的长袍。在摄政王面前，他们双臂交抱胸前，双手笼在袖中。

　　“告诉我，”瑞金特发话，从泰洛地表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很沮丧，“这个星球是不是真的没什么价值？”

　　“我们还没有发现生命之花的任何迹象，”科学家发言人的声音像是经过了调制，“而且这里大部分人都是老弱病残，也不适合做奴隶。恐怕这个星球对我们毫无用处了。”

　　“也许只要再挖得深一点，就能找到我们要的东西。来吧，”

　　①此处称谓双关。原文是强击机，带有强制执行者的含义，这里指跟随瑞金特的副官，是以强击机形式出现的军官。后文奥布西姆口中的副官也是如此。——译者注

　　瑞金特命令科学家主管奥布西姆，“我要跟你商量商量。”

　　他们穿过一间巨大的货舱，这里顶天立地排满了突击机、强击机和指挥机；然后他们进入了旗舰最深处的核心区。瑞金特向奥布西姆解释了自己的看法。

　　“瑞吉斯只不过比我进化得高一点，她就把我看成是刚从沼泽里爬出来的低等动物。我担心她会破坏我的权威，所以这次任务必须成功。”

　　“我明白。”奥布西姆回答。

　　“我任命你负责搜查泰洛，无机兽军队就是你的耳目，利用它们来揭开这里的秘密吧。”

　　奥布西姆点头哈腰。“只要这里有任何关于母体下落的线索，我就一定会找出来。”

　　“看你的了。”瑞金特威胁地说。

　　一道透明的垂直传送管把他们轻巧地送到飞船上层，那里是因维主脑的临时安置所。因维主脑，这个巨大的器官是史前文化的媒介，表面满是深刻的沟洄和褶皱，悬浮在高达一百英尺、盛满无色液体的泡沫室中。

　　这是瑞金特竭力模仿统治者史前文化系统的成果：他的活体计算机。

　　摄政王和科学家来到脉动着的泡沫室前。

　　“侵入行动成功结束了，”瑞金特直接了当地告诉主脑，“我已经把泰洛踩在了脚下。”

　　主脑底部闪起一片神经突触信号，在脑垂体、脑桥和白质之间眩目地蔓延开来。然后主脑说话了：“可你还得继续搜索母体。”

　　“没错，是还要再花一点时间，”瑞金特辩解道，光亮的黑眼睛里映出面前翻腾的气泡。

　　“找到佐尔的飞船你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否则你将一无所获。”主脑说话时声音抽抽吸吸，仿佛磁带倒放。

　　“你又和瑞吉斯说过话了！”瑞金特咆哮起来，“你要我去追一艘没准在半个银河之外的飞船吗？”

　　“计算显示，这样的旅行和继续攻击统治者的领地相比，对现存史前文化的消耗较少。”

　　“也许的确是那样，”瑞金特勉强承认，“但是，征服才是发展，征服才是进化！”他转向奥布西姆，“执行原定计划：切开主脑，一部分留在泰洛指挥无机兽继续搜查。如果找到我要的东西，我就给你封爵封地。如果找不到，你就永远烂死在这颗土球上吧。”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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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太空堡垒防卫军和南十字军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将出席（卡特的婚礼），人们认为一定会产生某些新闻看点；可实际上，唯一的负面事件是由明美的献唱引发的：姊妹公谊会①的少数成员对这歌词惊呼不满。“我们同行，”歌中这样唱，“夫妻永结同心。”于是乎，丽莎·海斯——太空堡垒一号和二号的大副，海军元帅，太空堡垒三号的总司令，就这样在明美的歌词里突然降格成了瑞克·卡特的妻子！

　　                          ——艾莉丝·哈玻·阿尔戈斯少校（已退役），《支点：第二次宇宙大战解读》





　　瑞克注视着地球在视野里缓缓飘过，感到自己和那部经典科幻中的星孩②有几分相似。他知道自己这种感觉有点牵强，但从现实意义来说，地球的未来的确是掌握在委员会那些平凡的男女手中。平凡的人类，不是超人，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已经超越了时空与生死的星孩。

　　从这里望下去地球依然如故。白色气旋和浓厚的锋面云，遮盖了她的伤痕，有些刚刚结痂，有些尚未愈合。可瑞克曾在地球饱受创伤的表面上走过了六年时光，他知道，他那昔日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他需要一种全新的勇气，来接受这个现实，克服岁月流逝带来的惯性，舍弃年少时代曾经的幻梦。

　　①作者杜撰的某女权组织名。——译者注

　　②这里指的是1968年库布里克导演的著名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影片部分情节基于阿瑟· C·克拉克的小说《哨兵》而来。影片结尾，男主人公死后，以星孩的存在方式出现在宇宙的子宫中，静静俯瞰地球，这一标志场景是科幻影史上的经典之一。——译者注

　　

　　“给你一分钱，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丽莎在他身后说。

　　瑞克没听见丽莎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从观景窗前转过身，表情有些心虚。

　　“我没打扰你吧？”

　　瑞克冲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一分钱，嗯……我的想法就这么不值钱？”

　　“那就五分钱吧。”

　　丽莎走过来吻他，立刻感到了他的疏远。她松开了瑞克，而他回过头继续观望窗外。几十架穿梭机满载着婚礼来宾，正朝卫星工厂飞来，翼尖上闪烁着点点阳光。

　　“‘群星，我的归宿，’①”他打趣，“我总在想我们的决定对不对。这就像是一场疯狂的梦。”

　　丽莎微噘双唇，点了点头；麦克斯已经跟她说过瑞克的心情不太好，而她只是想让他知道自己会永远支持他。但她不喜欢他这样忽然变得优柔寡断，还絮絮叨叨地说傻话。“这不是疯狂的梦，”她说，“如果我们成功，人类就拥有了未来。”

　　“我知道，我知道，”瑞克草草回答，“我的话是有点混乱，可我大脑还是清醒的，只不过事情一下子全凑一块儿了。远征任务，我们的婚礼……”

　　“六年了，你还没想清楚么，瑞克？”

　　瑞克搂住她；她用双臂环着他的脖子。“我是傻瓜。”他说。

　　“要是你对咱俩的事还有顾虑，那才是傻瓜呢，瑞克。”

　　①科幻名作《群星，我的归宿》，阿尔弗雷德·贝斯特著，1956年发表。——译者注

　　“现在没有了。”他说，开始继续先前那个被麦克斯打断的吻。

　　在 SDF-3上一间狭小的宿舍里，杰克·贝克用脑袋轻叩着面前的电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单是空战演习中表现出色还不够，你还得了解所有这些额外的东西！武器规格，演习程序，编制及装备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天顶星语！老天爷啊……要是早知道当战机驾驶员还得学这些，那他还不如去念个大学什么的了。

　　电脑响了一声，催促他快点回答屏幕上的那道问题。

　　“标出从 A到 B的航线，”他念，“在上述矢量变化量条件下……”杰克绝望地扫视一遍图表，冲着天花板怒吼一声。

　　就在这时，房门吱一声滑开了，一名变形机飞行员走了进来。

　　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杰克，然后目光掠过电脑屏幕。

　　“很难啊，贝克？”他说，努力不笑出声来。

　　杰克伸手关了显示器：“不，不难。”

　　飞行员暗自发笑：“给，这个应该会让你高兴一点。”

　　杰克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便笺，上面是卡特将军的亲笔，邀请他去参加婚礼。“‘希望你能参加，’”杰克大声念了三遍，努力想确认这话没什么别的含义。

　　“落款是理查德· A·卡特①，”杰克告诉飞行员，一脸洋洋自得，“伙计，是将军。”

　　婚礼大堂位于卫星工厂上层，那里刚为婚礼建造了一面巨大的观景天窗。礼堂可以容纳几千名宾客，然而在婚礼当天，下午三点就已经座无虚席了。瑞克和丽莎要求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礼堂布置得很简洁。中央走道两边是一排排递升的座椅，面向抬高的礼台，礼台后面的背景大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大大的花体十字。礼台上铺着红地毯，一直铺过长达一百五十米的中央走道。走道两侧和礼台四周都花团锦簇，礼堂外面还停着两队熠熠闪光的阿尔法战机，右队红机，左队蓝机。

　　①瑞克的全名。——译者注

　　

　　前排座位是为亲朋好友和贵宾准备的，那里就座的人们都身着盛装，各种各样精美的礼服、制服、绶带、金色肩饰和蓝色晚装，令人目不暇接。大堂里充满了人们的窃窃私语声，十几个扬声器中飘出了风琴的旋律。鲍威尔和戴纳本该和新郎新娘在一起的，这会儿却正在座位之间互相追打。吉英·格兰特追赶着两个孩子，一边责问儿子是不是就这么一次乖一点都做不到。

　　“你就不能表现得像个大人吗？”最后她无计可施，嚷了起来。

　　“不能啊，妈妈，”孩子的回答让听见的人都乐了，“因为我还不是大人啊。”

　　座位并没按宾客来源特意安排，可走道两边却令人惊讶地泾渭分明。一边是陆军元帅安纳托尔·伦纳德和南十字军一派——T·R·爱德华兹、拉斯洛·赞德博士、瓦特·莫兰参议员，以及一些较低的军官和显贵——而另一边则是远征军的地盘：文斯·格兰特和吉英·格兰特、米莉娅·斯特林、乔纳森·沃尔夫、爱默森一家、朗博士、潘博士及其他全权大使委员会的成员，等等。

　　委员会后面紧挨着的就是爱克西多，还有戴纳那三个病得奄奄一息的教父利可、康达和布朗。布里泰那些微缩后的部下坐在更后面，和沃尔夫战队、骷髅中队和幽灵中队的部分成员坐在一起。

　　前面，右边台侧站着林明美和她的演出搭档贾妮斯·安慕。

　　看来丽莎坦然接受了明美那天在婚纱店里的提议，邀请她们在婚礼上演唱。

　　贾妮斯·安慕在媒体眼中是一个谜。有人说她是朗博士的外甥女，也有谣传说她和那位机器人技术大师有着更亲密的暧昧关系。不管怎样，两年前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几乎在一夜间突然走进了公众视线，成为林明美不可或缺的重唱搭档，也是明美的铁杆好友。她比明美稍高，略显苍白的迷人面庞上是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她头发的颜色几个月就变一回，今天是一种优雅的淡紫色，一侧耳后还别上了一个玫瑰色发夹。她身穿黄色细吊带长裙，颈上的古埃及式绿松石项链蓝光闪耀，和明美的蓝色系颈露背裙相映成辉。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和瑞克结婚的故事？”明美说。

　　贾妮斯听出了明美声音里的忧伤，但还是回答了她。“也许你应该去跟丽莎说，”她提议，“或者你是打算等到牧师问‘有没有人反对’的时候再说吗？”

　　明美就像挨了一记耳光。她叹了口气，又笑了起来。贾妮斯说话就是那个样子的。当记者们想从她这里打探贾妮斯和朗的关系时，明美总是说：“就算贾妮斯不是朗博士的亲戚，她也显然具有他的幽默感。”

　　“那只是假装的婚礼，贾妮斯，”明美解释，“那时，我和瑞克被一起困在 SDF-1底下。”

　　“可现在你还是没能从他的困境里走出来。”

　　明美没有理会这话。“我没办法不去想，如果当初我走了另一条路，现在又会怎样。”

　　“‘如果当初——’，这话是最可悲的，”贾妮斯重复她的话，“忘掉这些吧，林。过去只是一列光速离开的光子。”

　　“那可真够浪漫的，贾妮斯。”

　　“浪漫只在小说里才有。”

　　“那我们的歌呢？你不觉得那也很浪漫吗？”

　　贾妮斯坦然转向她：“我们的歌声是武器。”

　　礼堂上层，在麦克斯称之为“就绪室”的包厢里，瑞克身穿天蓝翻领的白色燕尾服，正站在镜子前打领结。

　　“马上就要开始了！”麦克斯突然从瑞克身后冒了出来，热情洋溢地说。

　　“我不行，麦克斯。你替我来吧。”

　　麦克斯愣了好几秒才明白瑞克是在说领结的问题；他松了一口气，走到他朋友面前。“来吧，这我可在行。”

　　瑞克朝前凑了凑，让麦克斯打领结。他开始感到胃里在翻江倒海。

　　“好啦，”麦克斯说，“这可是精细活儿。”

　　瑞克谢过他，说：“像你这么好的伴郎和死党，别人上哪儿去找啊。我是说真的。”

　　麦克斯脸红了：“嗨，我还想把这话留到祝酒时再说呢。”

　　“好了，”瑞克仿佛忽然下了决心，“我们过去吧。”

　　他最后一次整了整领结，可结果还是让领结松脱了。

　　麦克斯见状，耸了耸肩：“算啦，没准你会引领新潮流呢。”

　　最后，你还是得一个人去。十分钟后瑞克心里这样默念着。

　　他转过身，看见丽莎正沿着红地毯走来。布里泰走在她身旁，麦克斯的女儿紧跟在他们后面。布里泰仍然戴着他那头盔般的大面具，穿得像钢铁侠，瑞克不禁觉得他和丽莎就像一对奇特的父女演出组合。但当丽莎走近时，这种印象就从他脑海里消失了，紧张和不安也一并无影无踪。她的头发上装饰着玫瑰和满天星，颈中戴着天然珍珠颈链，显得光彩照人。在她身后，戴纳朝拿戒指的鲍威尔做了个鬼脸，又朝她妈妈勾了勾手指。

　　麦克斯和布里泰很快就离开了礼台，牧师开始了仪式，宣读丽莎拟好的讲词。短短几分钟后，丽莎和瑞克互相执手，交换戒指，许下誓言。然后突然间，这一切就结束了。

　　或者，一切才刚开始。

　　他们接吻了，无数闪光灯照亮了这个时刻。欢呼和掌声从大厅的各个角落响起，压倒了热烈的管弦乐伴奏；观景窗外，几队变形机完成了一系列慢动作的飞行表演。宏亮的号角吹响，焰火洒满了这片夜空，绽放的星星，绚丽的雀尾，灿烂缤纷的喷泉，一片生机盎然。

　　丽莎和瑞克握过了无数双手，亲吻了无数脸颊，然后他们在明美和贾妮斯的歌声中翩翩起舞。追光灯紧紧笼罩着他们，舞步划出优美的弧线，在地板上快速旋转。瑞克满怀爱意地拥着新婚妻子，却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他紧握住她的手，感到一阵忧伤从心头掠过。也许是因为那歌声吧，分明歌唱着爱情，却又隐含了难以言说的落寞，和人生苦短的警醒。

　　当世界徘徊在夜晚，

　　星月交辉，

　　光芒亮闪烛光照耀你的容颜，

　　今夜只在你我之间。

　　为我戴上誓言之环，

　　完美爱情就像和弦，

　　追寻梦想我们扬帆，

　　共同向往幸福的彼岸。

　　风雨中我们同行，

　　珍惜这一世的深情，

　　我们同行。

　　夫妻永结同心，

　　直到死亡来临，

　　我们的天堂依然永远闪烁群星。

　　“哦，瑞克，”丽莎在他耳边轻声说，那曾经击败千军万马的声音打动了她，“我真希望克劳迪亚和罗伊也能在这里。”

　　瑞克带着她转过了半圈，现在她背对着宾客们。还有本，他想，还有格罗佛、萨米、范妮莎、金，还有不计其数的人都被战争贪婪地吞噬了……

　　爱是我最真的付出，

　　让你永远不会孤独，

　　无论沧桑还是幸福，

　　我们相伴走向前路。

　　从今心怀美丽梦想，

　　你我分享地久天长，

　　让我全心为你而唱，

　　歌唱真爱不再彷徨。

　　让我们同行，

　　共创美丽前景，

　　我们同行，

　　夫妻永结同心……

　　宾客们也开始成双成对地步入舞池；一曲终了，晚会渐入佳境。当丽莎穿梭于圆桌之间的时候，瑞克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奇怪的是，南十字军和远征军的成员们都平安无事地混在一起，瑞克目之所及，人们一片快乐欢欣。也许只有吉英·格兰特除外，整个婚礼过程中她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到处追赶鲍威尔和戴纳了，看上去有些疲惫。

　　摄影师把瑞克和丽莎拉回来切蛋糕，不过瑞克决定到此为止了。即使乐队还在坚持演奏，他再也不肯跳那些古典交谊舞了。

　　他四处漫步，脸上的微笑已经僵硬，隐藏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此时，他才恍若大梦初醒——他刚刚意识到，现在，他的面前只剩下远征任务了。再没有婚礼来分散精力，再没有比 SDF-3和指挥远征军更紧迫更重要的任何事了。

　　这觉醒令人畏惧。

　　宴会另一角落，乔纳森·沃尔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明美。

　　“这是我表演过的最大的宴会。”明美对贾妮斯说。乔纳森朝她走了过来。

　　“您的歌声太美了。”他自信满满地开场了。

　　明美察觉到他灼人的目光，于是环顾左右想尽快回避。“哦，谢谢。”她随口敷衍。

　　“我叫沃尔夫，对您仰慕已久。”

　　沃尔夫！哦，厉害角色，明美心想。一旁的贾妮斯却脱口而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沃尔夫的微笑顿时消失了。他在两名女子之间看来看去，目光闪烁：“我，呃——”

　　“哦，对了，你是在和明美说话，不是我，”贾妮斯说，“那我失陪了，你可以接着再试试。”

　　明美和沃尔夫看着她离开。

　　“别在意贾妮斯，她的幽默感一向与众不同。”

　　沃尔夫特意清了清嗓子，想拉回话题，可明美随即也告辞走开了。

　　“我得去和那边那个人讲讲话。”她回头扔下一句。

　　沃尔夫一点也不气馁。他整了整军装上的束带——万一有人在看着他呢。他看见明美正和爱克西多还有另外三个天顶星人说话。但紧接着，他就注意到了另一个男人。那人跟他年龄相仿，站立一旁，也在注视着明美——用一种不加掩饰的热切目光。沃尔夫换了个位置，这下看得更清楚了，看服装那人应该是一名维护人员。让沃尔夫不安的是，那人看起来有点面熟。沃尔夫肯定自己从没跟此人照过面，不过他也很肯定曾在哪里见过对方。他打量着那人——高挑修长，蓄着络腮胡，一幅画面渐渐在他脑海里成形——应该没有胡子，头发要更长更黑一点……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呢——在敌控区，也许吧——可为什么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东方武术就是老电影呢？

　　凯伦·潘，正和她的父亲还有朗博士一起品尝放送下来的婚礼蛋糕块，同桌的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非军方人员。朗向凯伦介绍了这位拉斯洛·赞德博士。赞德有一双冷冰冰的手，眼睛和朗一样漆黑一片看不见瞳仁。

　　“很高兴认识您，”凯伦勉强挤出笑容，暗暗怀疑赞德是不是刚从冰水里爬出来的。

　　“真迷人，”他回答，“你的金发，让我想起了小戴纳。”

　　凯伦后脊上一阵恶寒，手一抖，餐盘上的叉子掉到了地上。

　　她弯腰去捡，不料有人抢先了一步。

　　“让我来，”一名红发少尉对她说，“我对硬件还算在行。”

　　“凯伦，这位少尉是姓……贝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朗说。

　　她和贝克仍然各握叉子的一端，四目相对。

　　“认识你，至少五成是我的荣幸，”贝克微笑，放开了叉子，“随时为您效劳，小姐。”

　　凯伦扬扬眉毛：“我会记住这话的。”

　　“而我会记住你的。”贝克说，告辞走开了。

　　“他是个好手。”朗评价。

　　“从今以后你就得跟这种人一起浪费时间了。”哈里·潘粗声说。

　　凯伦微微一笑：“那可没准，爸爸。”

　　“你父亲说的没错，”赞德插话，眯起了眼睛，“科学家才更有意思。”

　　凯伦受不了这人直勾勾的盯视。她心不在焉地叉起一块蛋糕塞进嘴里。那叉子已经弯得不成样子了。

　　八小时后宴会仍在进行，但瑞克和丽莎要退场了。他们站在高处俯视大厅，向人们告别；丽莎正准备把她的新娘捧花抛出去。

　　贾妮斯在最后一刻把明美推进了那些未婚女子之间，自己却不知跑哪儿去了。现在明美被挤在一大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中，有军官、技术人员、士官生，大部分比她年轻。她左边那个蜜金色头发的少尉看起来还不到十七岁。

　　丽莎居高临下，提醒那些有意独身的人应该站到“火线”以外。然后她投球般抛出了花束——明美看见它正向自己飞来。

　　她几乎没有伸手去接。可更奇怪的是，她旁边的女孩们好像都把花束让给了她。

　　“蜜月后再见。”丽莎高声说，她大概都不知道花束落到了哪里。

　　“是啊，大约八个小时以后。”瑞克补充，拽跑了他的新娘。

　　明美把脸埋在花朵之间，很快摇了摇头，抬起了眼睛。结束了，她想，耳边似乎又响起过去唱过的一首悲伤的歌。现在我要走自己的路了。

　　“再见，瑞克。”她轻声说。我看见的，只是你……①奥普特拉上，因维女王瑞吉斯听说她的丈夫即将回航，便决定立刻离开这颗星球。她并没有自欺地认为这是在尝试和丈夫分居。当然，这意味着她得放弃在这里已经开始的全部起源坑进化试验，还有她的“大进化工程”——从低微的形态中进化，从堕落的环境中脱离——已取得的进展；但是，有瑞金特在的时候她还能指望什么进步？她还能有什么机会实施自己的计划？不行，他已经拖累她太久了。此外，这还意味着她必须决定如何合理地分配资源。他已经霸占了主脑，但尚有其它史前文化工具可用，它们也能像过去的主脑一样为她出色服务。她还会带走她这一半活跃的子民，把仍在沉睡的另一半人留给他——她看不到他们觉醒的希望。

　　他们在奥普特拉上的家，他们的城堡，是一座巨大的半球形蜂巢，曾经是献给大进化工程的圣杯，现在却成了他亵渎神灵的居所，装满了他的玩物——他的奴仆，和他那些荒谬的战利品。

　　①林明美《是你》中的一句歌词。——译者注

　　他曾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有一阵子她几乎相信了他，因为当时他看起来是那么令人同情。但不久她就意识到，他不过是在满足自己的野心和征服欲而已。

　　瑞金特的愚昧和固执快要让她疯了。无论在智力上还是精神上，他都远不如她；可是他的意志却强大有力，只要他在场，她总能感觉到他那病态的意识在试图伸向她，压制她。她确信，除非她离开奥普特拉，否则总有一天她会被拉回到和他一样野蛮的下等状态。

　　但现在她摆脱他了，她很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再也不用对他阴暗的要求屈从恭顺，她将自立门户。如果母体再现踪迹，也只有她才能找到它。她不会去毁灭机器人统治者那些无足轻重的世界，她会派出星云传感器到遥远的银河深处，去追寻佐尔的星际堡垒。她会把花儿从窃贼的手里夺回来，她会把花儿从母体的禁锢中释放出来，她会找到另一个奥普特拉来继续她的试验！在此之前，普拉西斯行星可以临时充当这个角色。而那些妄图阻挡她的人们，痛苦必会降临其身！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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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只是不知该怎么跟你说，而且我不敢肯定你是否理解我的决定。你能想象我跑去跟朗或是另一个委员会的家伙说：“呃，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所以我还是决定自己去——开始我的泰洛行动——也许你会笑我傻。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而且等远征回来后我会重新开始，从哪里中断的就从哪里开始。我是说，也许到时候我会在音乐里加上很多新东西，谁知道呢？无论如何，我坚信这样的经历对我是有好处的。

　　                        ——林明美写给经纪人萨姆森·“鲨鱼”·奥图尔的告别信





　　清晨五点一刻，闹钟准时响起。“起床了。”一个合成女声从房间的主控桌传来。

　　瑞克拉过被子蒙住头，又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他感到身边的丽莎已经醒了，正坐起来伸懒腰。过了一会儿，她温暖的手搭在了他赤裸的脊背上。

　　“早上好。”

　　“懒觉都不能睡，当将军有什么好的？”他头也不抬。

　　丽莎笑了起来，轻吻他的脖子：“今天可不行，瑞克。”

　　“那为什么我从没觉得5点15分有这么早？”

　　“也许是床从没这么舒适过吧。

　　”丽莎喃喃地说，依偎在他的背上。

　　瑞克翻身抱住她：“这倒是不假，夫人。”

　　门铃响了，结束了他们的拥抱。瑞克嘀咕着翻身下床，穿上长裤，过去开门。

　　“早上好，卡特先生和太太”一个机器仆人站在门口。它只有半人高，外形很难看，底部围了一圈橡皮套遮住了轮子，一副塑胶夹手端着满满一盘早餐。“朗博士希望新婚夫妇在床上用早餐，”机器人用单调的平声说，“请下达指令。”

　　瑞克让这个铁皮家伙进门，但随即就把它关掉了。然后他自己接手了机器人未完的任务，亲自把餐盘端到床边。

　　丽莎坐了起来。瑞克戏剧化地冲她深深鞠了一躬：“为您竭诚服务。”

　　他们匆匆吃完，几乎没说什么话。然后他们一起洗了个澡，开始更衣。瑞克端详着站在镜前的丽莎，帮她抚平制服，理好外衣的领子。

　　“该上班了，”他检视镜中的自己，“你有没想过，等我们再次回到这房间的时候，我会问你今天做了些什么，而你会对我说你指挥星际飞船跨越了整个银河。有没觉得怪怪的？”

　　“怎么怪了？”她狡黠地笑。

　　“怪在它不是新婚夫妇的日常事务。”

　　丽莎走上前，替他把军装拉整齐：“就当这是蜜月旅行吧。”

　　瑞克做了个鬼脸：“没问题，我还会告诉机器人统治者的。”

　　吉英·格兰特曾在婚礼上流下了眼泪，那是回忆和欢乐的热泪；可今天，她的流泪完全不同。鲍威尔自己也快要哭了，却还努力做出男子汉的样子。不过并不只有这对母子这样，发射场上此时充满了无数相同的离别场景：眼泪、拥抱、动情的对话。婚礼宾客和远征军家属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返航地球，而SDF-3的启程已经只剩不到四个小时了，这是船员们与亲友告别的最后机会。一个月之内，卫星工厂的所有人类成员将被调往地球、月球基地或自由号空间站。对卫星工厂本身则没有任何明确指示，不过人们揣测天顶星船员们可能会把它驶离近地轨道——至于去哪儿，没人知道。

　　文斯·格兰特俯身爱抚儿子的小脑袋。“一切都会好的，鲍威尔。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可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们去呢？”孩子追问，“别的孩子就可以去的，他们不比我们大呀。

　　”他补充，把戴纳也包括进去了。鲍威尔说的是他在婚礼上认识的一个孩子，斯科特·博纳德，朗博士的教子。

　　“没错，宝贝，”吉英说，满是泪痕的脸上挤出一丝微笑，“但你知道你不能去的，”她的指尖轻点鲍威尔的胸口，“你的心脏不让你去。”

　　戴纳已经有些厌烦了，正往墙上钉图钉玩。她皱起眉头说：“好啦，鲍威尔。反正我们也不想跟他们去。谁都知道太空里一点也不好玩。”

　　麦克斯和米莉娅相视摇头，似乎在说：这又是哪儿的话。

　　“戴纳说得没错，鲍威尔，”吉英微笑，努力忍住哽咽，“真的一点也不好玩。”

　　“是啊，可是戴纳，你已经去过太空了，”鲍威尔指出，“我可从来没去过。”

　　罗尔夫·爱默森趁这一刻无人说话，把小男孩搂进怀里：“我们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鲍威尔。你就等着看吧。”

　　文斯和吉英也拥抱了罗尔夫。“替我们好好照顾他，罗尔夫。

　　”

　　文斯认真地说。

　　“你知道我一定会的。”

　　正在这时，拉斯洛·赞德从穿梭机的坡道上走了过来。爱默森本能地把戴纳和鲍威尔拉到身后，深色眼珠里目光锋利，仿佛要一剑刺进赞德的心脏。

　　在返地登机口的另一处，贾妮斯和明美换好了登机牌，正从贵宾候机厅走出来。今天她们穿着简朴的长裤和上衣，打扮得很普通。现在离起飞的时间还早，明美打算先去喝一杯。

　　“你今天怎么了？”当她们渐渐走进人群时，贾妮斯问，“云都在我们脚下呢，你怎么云里雾里的”明美没有回答，贾妮斯拉起她的胳膊：“地球呼叫林明美，请给出你的超太空坐标。”

　　“嗯？”明美转向她。

　　贾妮斯好像不太高兴：“到底为什么？瑞克吗？”

　　明美看着远处。“他总是会来找我的。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我说，林，”贾妮斯的声音变得有些担忧，“我觉得丽莎不会喜欢你就这样挤进他们的——”

　　“我多想再见他一面啊。见他们俩一面。只是想祝他们好运”

　　“你已经祝过了——不下几十次了！”

　　贾妮斯看得出明美并没在听；她正朝码头区张望着。“看那儿！”过了一会儿，她说，指着辅助发射港的一艘小型太空舱，那是给修理人员用的。

　　“恐怕我得问问……”贾妮斯警觉地说。但明美已经走过去了。

　　“立正——敬礼！

　　”一名年轻的海军技术员高声说，一边举手敬礼——丽莎正走进舰桥的舱门。她不由回想起格罗佛舰长经常撞头的那扇舱门，就跟这扇很像。他如果到 SDF-3的舰桥来，也一定会倍感亲切，各种设备的位置和作用都跟 SDF-1一模一样。

　　这是丽莎坚持的。朗曾试图说服她，他说自从堡垒开始重建，他手下的科研人员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他还认为堡垒的原始设计有很多冗余结构，还有不少严重缺陷。但最终还是丽莎占了上风。

　　她一锤定音，让这座舰桥更像是一种纪念，纪念格罗佛、克劳迪亚还有其他人……当然，总还是有点不同的……

　　譬如，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男性。

　　“稍息，先生们。”她说。

　　她巡视着已经竣工的舰桥，手掌轻抚过控制台和过载座椅。

　　后舱壁上安装着两组显示屏，每组由十六个子屏幕拼成了正方形，连接着内部监控系统和星际导航仪。右舷是一部复合激光通讯扫描台，上架一面高大的多屏幕警示板。而前方，在巨大的广角观景窗下，是两张值班座席，就跟过去她与克劳迪亚用了三年的那两张差不多。

　　丽莎与她的船员们一一握手，包括福尔赛提、布雷克、寇尔腾等等。这是一种礼节，尽管他们彼此都认识，这还是必要的。

　　她祝每个人好运，然后走向属于她专用的那张高高抬起的指挥椅。

　　她欣赏了很长时间，才坐上了椅垫——她有充分理由这样做：毕竟她耗费了六年心血才迎来了这个时刻。

　　她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上次那场短命的指挥①，但她很快就将这恐怖的回忆抛之脑后。她在舰桥环视一周，然后用坚定的声音说：“布雷克先生，请向我报告系统情况。”

　　①这里指的是新麦克罗斯市战役中她在 SDF-2上的指挥经历。——译者注如果说丽莎的新地盘紧凑、整洁而亲切，那么瑞克的就显得空旷而冷漠了。这里是 SDF-3的指挥、控制兼通讯中心，地球一方的对应单位是和它同时建造的。这是一座边长为二百英尺的正方形大厅，高度差不多是长度的一半。在悬挑的指挥台对面，一面五十英尺见方的显示屏及附属的六台控制器、监视器占据了舱壁的显著位置。指挥台居高临下，面前就是高大宽广的主工作区，靠近指挥台的这一区安置了一张水平定位板，周围环绕着二十多张单座值班座席。再往前不远处，还有一排数量相当的座席，和中央显示屏连接。沿着左舷舱壁架设着外部显示屏、技术人员座席，以及几排精密仪器。线缆、馈送器、电源中继接线，从地板直伸上天花板，缠绕扭曲，仿佛蛇发女怪美杜莎。

　　“蔚为壮观啊，是吧，将军？”右侧有人说。

　　瑞克转过身，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一直在瞠目结舌地瞪着大厅。他看见站在指挥台栏杆边仔细打量他的那个人，正是 T·R·爱德华兹。“呃，令人难忘，”瑞克回身，尽量掩饰自己的惊讶。他过去当然来过好几次，但在不设防的时候，他的内心仍不免要和那重如泰山的责任斗争一番。

　　“‘令人难忘’，”爱德华兹大笑着走过来，“真是有趣的措辞。

　　如果是我的话，会说‘令人敬畏’，或者‘难以置信’，或者甚至是‘宏伟壮观’。不过，我没跟 SDF-1一起在太空里待过三年，不是么？你觉得超级大炮是不是也令人难忘，将军？你看见过的，不是么？”

　　“事实上，我没见过，将军，”瑞克回答，暗自揣测爱德华兹是什么意思，“我只见过它的废墟……它本来就该那样。”

　　爱德华兹咧嘴笑了。“哦，当然。我忘了。是你救出了那个姓海斯的女人，哦，应该说是海斯女将军。”

　　瑞克在爱德华兹的面罩上瞥见了自己的映像，接着他直视着爱德华兹的那只独眼。“你想说什么，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后退一步，一脸做作的无辜。“我？哪里，没事，根本没事。我想我只是有点被咱们这个大房间给震到了。”他交抱双臂，站在栏杆前，仿佛临阵的王子，然后扭头笑嘻嘻地看着瑞克：“将军，谁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作战室呢？”

　　瑞克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我更喜欢叫它情势室。我认为我在通报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请原谅，”爱德华兹做了个道歉的手势，“情势室，”他大模大样地回身继续欣赏，“多么令人难忘的情势室啊！”

　　船舱里，杰克·贝克正在不住地咒骂——咒骂太空堡垒防卫军，咒骂指挥官，咒骂坏运气，最后是咒骂他自己。他完全可以肯定，这全都是因为那次模拟训练上的疏忽大意。就因为那个才把事情搞砸的，就因为那个才让卡特和斯特林不满的。至于这份手写的请柬——哈！理查德· A·卡特。其实是理查德·反贝克·卡特吧①。不然为何不把他分到他想去的地方呢？骷髅中队……那儿才是有乐子的地方。就算是幽灵中队也行啊，虽然他对爱德华兹将军还有点保留意见。可是，该死！要烂在格兰特指挥官手里了！当然，格兰特人是不错，可他的部队是陆基部队，地球人都知道。在这样的任务里，会有什么地面行动啊！他在那里能干些什么啊？不管是不是临时岗位，反正这不合情理，压根就不合情理。

　　“我本该去读大学的。”贝克嘟哝着，用肩膀开路，从一群士①英文中“反”的首字母即为 A。——译者注兵中间挤过。

　　聚在机库的绝大多数远征军成员，都在惊叹营部的中枢战斗力——两大运输工具。一个是 GMU基地，另一个是将基地投下星球表面的运兵舰。可对杰克来说，这些都只是模块化的噩梦罢了：工作过度、马力不足、地位低下。变形战斗机让它们相形见绌。一名飞行员一架战斗机，速度、航程、火力样样都强，没什么来拖后腿。他经常想象早年麦克罗斯时代的样子：心无旁骛，踩爆油门，直冲云霄！耶！

　　而这些……巨大的怪物，却恰恰相反，就和老坦克一样脑满肠肥。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好东西——气垫坦克，摇石战机，诸如此类——可他要是希望驾驶这些东西的话，那他宁愿调到沃尔夫战队去。

　　杰克决定绕 GMU基地走一圈，看看能有什么新鲜东西，好让他打起精神来。这台基地很大，长约五百英尺，八只高达一百英尺的全向轮，架着巨大的驱动桥；还有一排排航行灯阵，隐蔽的粒子炮丛，以及多弹头导弹发射台。前上部有两架伸缩式装卸台，而在顶部，爆炸偏流器的后面，两座外部指挥站并排挺立，左右拱卫着这台基地真正的宝藏：

　　一座巨大的脉冲炮，可以抬升旋转，就像救火车的云梯。

　　杰克一直在打量这个基地。五分钟后，凯伦·潘突然出现在一条大坡道上。她穿着紧身的防卫军战斗服，比起那天的晚装，现在更显得曲线毕露，身材曼妙。杰克顿时看得几乎呆了，满面愁容一扫而光。

　　凯伦看见他，微笑着挥挥手。等到走近杰克时，她快乐地说：“嗨，贝克，你在这里干什么？”

　　杰克同样还以微笑，把手拢在嘴上，回答：“撞大运了！”

　　“我太激动了。

　　”朗博士向爱克西多坦言。他俩刚对堡垒的空间折叠发生器和反射驱动器完成了启航前的最后检查。虽然用的就是布里泰旗舰上的那些动力设备，但是经过机器人技术人员的改造，它们已经好看了些。很久以来，朗一直期待能拆下一台折叠发生器，就为了看看那史前文化能量的核心。可他知道这必须等待，直到折叠系统空闲下来才行。然而，此时此刻，史前文化仍然是这个宇宙中最宝贵的物质，朗的团队还没能发现创造它的点金石。于是他们只能原封不动地把芯片与动力设备从一艘船搬到另一艘，从一架战机搬到另一架。防卫军已经搜遍坠毁在地球的天顶星战舰，尽可能回收了其中的能源块，但供给却终究无法用之不竭。

　　佐尔到底是怎样创造出这个东西的？朗一直在问自己。他知道这和爱克西多提到的所谓的“生命之花”有关系。但朗自己从没见过那种花，再说佐尔是如何把花变成史前文化能量的？这是他希望在和平谈判实现之后，统治者能够解答的问题之一。然后，就是围绕佐尔自身的众多谜题。不过，眼下朗对自己获得的小小胜利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超出了我的预期。”

　　爱克西多可能注意到了朗的表情，朗看上去就和圣诞节清晨的小孩一样。于是天顶星大使也受到了感染，声音里充满了期待。

　　“是啊，你能想象我的感觉么，博士，这么多年后，终于再一次回家？”

　　朗看着爱克西多，就像发现了新大陆。“是啊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朋友。而且很奇怪，我，也觉得自己像是要回家了。”

　　爱克西多觉得自己领会了朗的意思，于是摇了摇头。

　　“不是的，博士。你会明白泰洛并不是你的家。地球才是，永远都是。”

　　“也许吧，”朗的眼里亮起一丝光芒，“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识了更彻底的重塑，不是吗？”

　　爱克西多正要回答，一名技师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通知朗，全部系统准备完毕，舰桥正在待命。

　　“好，普莱斯先生，请转告将军一切如她所愿，”朗宣布，“该出发了。”

　　等候在穿梭机登机区的人群中忽然卷过一阵兴奋的低语。人们潮水般涌向各个观景窗，自发地喝彩起来。

　　“我们的机会来啦！”明美回头冲贾妮斯说。

　　她和贾妮斯躲在太空舱的前座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从那里她可以勉强看到

　　SDF-3前端浑圆的主炮。巨船正隆隆作响地缓慢前行，离开了卫星工厂的零重力建设舱，驶进了视野。

　　“快，贾妮斯，现在就走！”明美催促。

　　贾妮斯咬紧下唇，在太空舱仪表板上打开了一组开关。显示器一一亮起，小小的座舱里充满了嗡嗡的轻鸣和柔和的琥珀色光芒。突然，小船前倾了一下，是传送带启动了，带着它驶向发射区。

　　明美四下张望，看看是否已经有人发现了她们。不过，看来即使是技术人员，也被震撼登场的太空堡垒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她还没来得及开始默祷，太空舱就发射了。

　　明美深信她的搭档完全能够驾驶太空舱并定位接SDF-3。

　　在她们两年的友谊里，贾妮斯曾做过更让人惊叹的事。

　　她时常回想起朗博士向她初次介绍贾妮斯时的情景。他口中的贾妮斯，仿佛是上帝赐给人世的一件礼物。渐渐地，明美也意识到朗博士的溢美之词并非夸大其词。在明美看来，贾妮斯很酷，还有点不合群——她的生活里只有一个男人，就是那个莫兰参议员，他们的关系似乎有点古怪——不过贾妮斯能驾驶飞机，能格斗，能迅速掌握数量惊人的各种知识，还能说几十种语言，包括天顶星语。可尽管她的天赋如此之多，让朗赞叹不已的仍是她的歌喉。她和明美的配合天衣无缝，相得益彰。这并不纯粹是出于娱乐目的。如果说明美的歌声曾经在对抗天顶星人时大获全胜，那么明美和贾妮斯的合唱，会把这胜利扩大十倍。万一机器人统治者趁

　　SDF-3不在地球，送来新一批人造军团，那么她俩完美的和声将成为坚强的防御，保护这可爱的星球。

　　我们的歌声是武器，贾妮斯曾这样对明美说。

　　对于远大梦想或者崇高目标，明美并不陌生。于是她欣然同意为朗博士保守秘密。贾妮斯也同意了。就这样，两个姑娘成了演出搭档和好朋友。但两年之后，明美面前忽然出现了更重要的梦想，而朗博士所关心的事在她看来却仿佛成了杞人忧天。现在，太空舱刚开始接近缓缓前进的堡垒，明美请贾妮斯保持航线与它平行。

　　“可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林。这船马上就要空间折叠了。

　　”

　　“就算是为了我吧，求求你，贾妮斯。”

　　贾妮斯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你就没打算回卫星工厂，对吧？”

　　明美从座椅上转过身，拉住她朋友的手：“你跟我一起来么？”

　　贾妮斯注视着明美的蓝眼睛，那双眸子里恐惧和热切混成了一片。她微笑了：“难道我还有选择吗？”

　　明美俯瞰着地球上的海洋和云团，结束了她的祈祷。

　　“工程部门确定已到达月球轨道，”布雷克不断汇报最新情况，“我们已做好发射准备，将军。”

　　丽莎端坐指挥椅，转身仔细看了看一面外部显示屏。整个船体传来一种持续稳定的低沉轰鸣，连舰桥上发出的指令声都已变得模糊不清。但此时丽莎还是清晰地意识到了，汽笛和警报器正鸣响不息，召唤全体人员前往各自的岗位。

　　“寇尔腾先生，请开始倒数计时”丽莎命令，双手紧握指挥椅的扶手。

　　“倒数计时开始——十……”寇尔腾在轰鸣和战栗中高喊。

　　“九……”

　　“将军！

　　”布雷克突然说，“我这里显示有一不明身份的光点，刚好出现在折叠范围内！”

　　“五，四……”

　　丽莎探头去看：“那是什么？！”

　　“船，长官——是太空舱！”

　　“二，一……”

　　“来不及了！”

　　“零。”

　　“启动！”丽莎喊。

　　一英里长的巨船跃迁了。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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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统治者曾计算出标准天顶星飞行员的预期寿命①为三年，相比之下，从来没人考虑过同级别因维战士的寿命问题。事实上，只需一道指令，因维所有部队（除保留性别差异的科学家外）就能激活或失效。最初发令者只有瑞吉斯一人，后来为了安抚她丈夫（在佐尔事件发生之后）受伤的自尊心，这位一族之母协助创造了活体计算机，由它接任了这个角色……粘稠的绿色液体充满座舱，这是一种能自生的史前文化能量变体，对战机的运作至关重要。那些活体计算机，或者说“主脑”，浸泡在这营养液（奥普特拉成熟植株果实的液化体）中，与各级部队通讯交流。

　　                             ——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是啊，孩子，我早就想带你来看看这个地方了。”卡贝尔指着地下密室里的奇妙景象，坦率地说。他和他的助手正站在泰雷西亚皇家大厅地下的迷宫深处。“不过很遗憾，居然是在这种情形下。”

　　雷从未见过这样的实验室和监视设备。满屋遍布着控制台和显示屏，网络终端上高高地堆着大量的数据卡和古旧的打印文件，还有无数难以辨认的工具和设备。在老式发光板的光芒下，这个地方显得灰扑扑的，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过了。

　　“这里真的曾经是他的工作室吗？”雷不太相信地问。

　　①指生物群体中衡量单一生命存活平均长度的统计量。——译者注

　　卡贝尔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置传粉兽。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忽然都变得安静温顺了，紧紧挤成一团蜷缩在屋角。看来它们本能地感应到了某种集中能量源的存在。这时卡贝尔听见雷响亮地倒吸了一口气；那个年轻人正呆呆地瞪着一幅佐尔的全息照片——这是他刚从网络里调出来的，是泰洛星上仅存的佐尔照片。

　　“这……这不可能！”雷惊叫，“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卡贝尔干咽了一下，恢复了镇定。“好吧，你们可能是有点像”

　　他故意轻描淡写，“眼睛和嘴有那么点……不过，把它关掉吧，孩子，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尽管一头雾水，雷还是照办了，开始清理台面。而卡贝尔则在屋里巡视一周，打开了各种设备终端和显示屏。老人知道他可以在这里直接跟三长老联系，但现在还没那个必要。他正忙着研究那枚收发器，没到一个小时就有结果了。他得到了需要的数据，找出了地狱猫的动力源。

　　“和我想的一样，”卡贝尔若有所思，屏幕上，图表一张张滚动涌现，“他们几乎就在我们的正上方，在皇家大厅里。显然他们把某种指挥单元从战舰上搬下来了。不过，奇怪的是……发射源更像是一种有机体，而不是机器。”

　　“这是什么意思？”雷站在他身后，目光越过他的肩头看向屏幕。

　　“意思是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反击了”他还想继续，可自动提示音突然响彻实验室。卡贝尔立刻循声看向左首外侧一面屏幕，马上意识到这个屏幕还联接着泰洛仅存的几架轨道探测器之一。

　　很快，屏幕上显示出一幅深空画面，这回轮到卡贝尔惊呼了。

　　“哦，孩子，告诉我，我该不是在做梦吧！”

　　“是一艘飞船，”“但这不是因维人的船，雷凝视屏幕，对吧？”

　　卡贝尔惊喜交加，手掌重重捂住脸颊。“这不是真的，雷，这不是真的……你没看到吗？——是他的飞船，佐尔的船！”

　　“可是卡贝尔，这怎么可能呢？”

　　卡贝尔猛然站了起来。“是天顶星人！他们夺回了飞船，他们回来了！”他抓住雷的双肩，“我们得救了，孩子。泰洛得救了！

　　”

　　不过，发现这艘飞船的，并不只有泰洛轨道上的那些探测器。

　　在昔日的皇家大厅，也就是现在已被瑞金特的执行者们改造成司令部的地方，安放着奥布西姆搬来泰洛的那一部分主脑切片。此时，它发话了。

　　“入侵警报，”合成的声音发出警告，“一艘不明身份的飞船进入瓦利瓦星系，正在朝泰洛方向前进。预计到达时间：

　　一个周期。①”

　　瑞金特主脑的这具分身，和它的父体非常形似。它也悬浮在一个盛满无色发泡液体的高大容器中，安装在沙漏形的底座上。

　　“识别飞船身份，给出建议。”奥布西姆命令。

　　“开始检索……”

　　这位因维科学家看向一台球形沟通设备，它的球幕上布满了弧形网格线。他等待着图像显现出来。

　　“数据不足，无法识别唯一性。”

　　“那就对比推测一下。”

　　“奎尔察·库埃拉米茨级别，”主脑迟疑片刻后回答。球幕里的深空中，那艘神秘飞船正在不断接近，主脑在旁边列出了从库存里搜索来的各种相关资料。

　　①作者杜撰的因维人时间计量单位。——译者注“继续鉴别。”

　　“天顶星战列巡洋舰。”

　　奥布西姆吻喙旁的感应器官一阵抽动，变得苍白。天顶星人，他想，经过那么多代，他们终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多么希望这是一支先遣队，而统治者自己就紧随其后，这意味着花儿回来了，希望也回来了……

　　他命令主脑立刻通知各战舰指挥官。“准备随时发动进攻。”

　　超太空折叠不仅仅是扭曲了一片时空，还让头脑经历了一场光怪陆离的风暴。整个世界突然充斥着万千声响，天马行空的神话奇景在一个个平行世界中重演，真切无比而触手可及，倏忽而来又转瞬即去。群星不断地闪亮、黯淡、重现，光化为影，影生成光。宇宙已是海天一片的银白，数不清的黑洞成群迸发，烟雾般的星云萦绕不散。

　　这是丽莎所经历的第六次跃迁。但以往的经验未必能减轻这次的冲击，在SDF-3挖掘的时空隧道中旅行依然历尽艰辛。丽莎并没感到自己已经到达了银河彼岸，她只觉得好像掉进了一场梦里，真正的自身却灵魂出窍，遥望着坐在指挥椅上的那个人偶——那只是从她心灵里裂出的一具分身而已。渐渐地，舰桥上开始浮现出人声，含糊不清，虚幻不明，仿佛来自深深的地底。

　　“……报告，飞船已进入瓦利瓦恒星系。”

　　“报告舰况。”丽莎机械地说，声音虚弱。

　　“自从发射以来一直状态可控。”

　　技师中有些人比丽莎更晚清醒。他们工作时不堪重负，好像已经精疲力尽。

　　“系统检测全部通过，将军，朗博士有话要说。

　　丽莎匆匆瞥了一眼显示屏，朗博士正向她表示祝贺。之后他说：“先前是我负责了调整航向和速度，希望你别介意，丽莎。”

　　穿越时空似乎完全没有影响朗的状态；时空跃迁的怪事之一就是：它和高原反应类似，没法预见谁会有反应，谁又完全免疫。

　　丽莎敢肯定已经有不少人进了医务区。而她自己的状态还算不错——这倒让她有些惊讶。她摇摇头笑了：“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吗？”

　　“你自己看看嘛。”朗回答。

　　丽莎转过身，仔细查看屏幕。上面已经展开了凡托玛的远距主视图——一颗带着尘环、大理石般的绿色巨行星，在背后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一条光亮的弧边，仿佛一弯银白项链，弧边正中光芒璀璨，犹如镶嵌了一块燃烧的宝石。接着，行星系概要图显现出来，凡托玛十二卫星中的一颗被标亮并放大了，一旁的辅助屏滚动播放着分析数据。

　　“泰洛。

　　”丽莎轻叹。这颗卫星很快就将转进凡托玛的暗面了。

　　她心一沉，想起了雷达屏上那艘被卷入空间折叠的不明太空舱。

　　“太空舱还在我们后面，”一名技师忧心忡忡地报告，“不过我们正和它拉开距离。”

　　“朗博士——”丽莎开口说，但就在此时警报信号突然闪遍了整个舰桥。

　　“雷达发现多个信号，长官。正朝我们接近中……”

　　丽莎瞪大了眼睛。“通知全体成员，进入一级战备，打开通讯网络。立刻联络卡特将军。”

　　稍后，瑞克出现在屏幕上：“终于碰上他们了。”

　　“有没有收到对方的信号？”丽莎问负责警示板的技术官。

　　她喉咙发干，声音涩哑。

　　“没有，长官。身份不明，动机不明。”

　　丽莎起身走到广角观景窗前。“我要尽快看到视频影像，请爱克西多和布里泰立刻来一下。”

　　“嗯？”丽莎坐在指挥椅上，一只脚不耐烦地轻叩着。警报喇叭仍在不停嚣叫。太空舱的事尚无眉目，可现在她又要面对更重大的问题了。

　　爱克西多转身直视丽莎。“这不是泰洛的船，将军，我向您保证。”

　　布里泰和瑞克也都来了。三个男人围坐在警示板技术官的身后。“有新信息进来了，丽莎。”瑞克头也不回地说。

　　屏幕上出现了几个贝壳状的图形，热点区域都被标亮了。

　　布里泰喃喃着站起身来；舰桥上所有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

　　“因维运兵舰。”他愤怒地大声说。

　　“因维？但是怎么会——”

　　“他们会和统治者结成某种同盟吗？”丽莎沉思着。

　　“那是不可能的，将军。”爱克西多回答。

　　瑞克转向一直守在显示屏上的朗：“看来我们有伴了，博士”

　　“必须保护

　　SDF-3。”

　　“长官！”一名技师喊，“这片星域到处都是信号！”

　　瑞克和其他人都看见了，那些贝壳舰打哈欠般张开了大口，吐出无数小型战机。螯击机，布里泰是这么称呼它们的。

　　“骷髅中队，紧急起飞。”

　　“幽灵中队已经出发了，长官。”布雷克在自己的座席上报告。

　　“什么！”

　　警示板显示，有两团光点正在互相接近中。瑞克重重拍下联络情势室的通讯按钮，要求下面报告是谁擅自命令变形战斗机出击的。

　　得到的回复是：“爱德华兹将军。”

　　“爱德华兹！”瑞克大怒。

　　一连串请求接踵而来，布雷克击键应答：“长官，幽灵中队报告说他们马上进入交战状态。”

　　卡贝尔迷惑不解。这根本就不是佐尔的船，只是某种仿制品而已。更糟的是，这艘快飞到凡托玛尘环带的天顶星飞船已经遭遇了因维人派出的小型贝壳舰队，而船上放出的战机也已经和因维螯击机交战了。一开始卡贝尔还企图说服自己：也许天顶星人是出于什么特殊原因，才以缩小的形态返回。但现在他的愿望落空了，看来这艘星船更像是被武力夺取的，他正在猜测这批新来的入侵者是什么来路。这时，一台网络计算机传来的数据证实了他的猜测。

　　他的目光停留在机器人统治者过去收到的一段信息上，那时雷诺的舰队刚被击溃，卫星工厂刚被掳去。在离泰洛八十光年以外的一片广阔星域里，散布着无数残骸碎片，其中有一些机甲残片和眼前这批“天顶星人”派出来迎战因维人的战机很像。那样的话，这些入侵者一定是机器人统治者前往征服的“小小地球人”，也就是得到了佐尔之船以及史前文化母体的那批人。

　　因维人和地球人激战正酣，谁都没注意到一艘小飞船悄悄离开了泰洛星。卡贝尔目送这艘小船消失在监视屏上，微微一笑。

　　是长老们。也许和他一样，他们也上当了，以为是天顶星人回来了。那些老笨蛋！卡贝尔大笑起来。

　　于是，突然间，泰洛不再有统治者了。卡贝尔端详着这场在巨行星尘环畔爆发的激斗，不禁对泰洛是否将再次易主疑惑起来。

　　在皇家大厅——现在的因维军队司令部，奥布西姆正思考着同样的问题。星船上的军队并不是天顶星人，但他们的体征与生理方面和泰洛人或普拉西斯人有些相似。目前看来他们也不是泰洛人。通过监听这些入侵者互相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主脑发现他们使用的不是机器人统治者的语言。

　　“采样分析。”奥布西姆命令。

　　这是一种仅通过语音来传递信息的原始语言；几分种后，主脑便轻松掌握了它，同时还破译了入侵者使用的战斗指令。

　　奥布西姆饶有兴致地盯着沟通球幕。战况趋势对他的螯击机部队不利。尽管对手缺乏智慧，并不老练，但他们的火力之强劲，战机之敏捷，是奥布西姆前所未见的。看来他们不太会像史菲利思、普拉西斯和卡巴拉那样轻易屈服。不过，火力并不是决定战争的唯一因素，战争中更重要的是指挥才能，而这正是对手所缺乏的。

　　“主脑，”奥布西姆说，“用他们的密码给他们自己的飞行员发出新的命令，让他们不顾一切地追击我军。”

　　这艘星船正躲在凡托玛的尘环带中，如果能把它引诱出来，即使只有一会儿，贝壳舰队也可以给它致命一击。

　　奥布西姆转身面对主脑：“定位敌舰的推进系统，把有关数据传给所有的舰队指挥官。

　　”他的双手深深地笼在袍袖里，心下对这个策略盘算了片刻，“还有，准备向摄政王上报我们这里的情况”

　　通讯网络中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尖叫、惊呼、战机爆炸后迸发的静电噪音、濒死前的低沉怒吼，所有这些混作一片，构成了一部死亡交响曲。

　　“呼叫幽灵队长。”一名飞行员说。

　　“收到，向右

　　50度，射程适中……”

　　“收到。”

　　“幽灵三号，幽灵三号，有敌机撤退，方向

　　0-7-9……”

　　“幽灵六号，有六架敌机咬住你了！快转到战斗员模式！”

　　“不行了——”

　　瑞克咒骂着，接通了网络。“幽灵队长，你是否需要增援？重复，你是否需要增援？完毕。”

　　“长官，”幽灵队长立刻回复，“我们可以坚持，但这儿真他妈——呃，真的很辛苦，长官！”

　　“你能否查明敌人的武器系统？完毕。”

　　对方的回复被静电干扰掐掉了头。“……还有某种等离子炮，长官。它们打出来的是能量飞盘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但这些家伙动作不快——是很凶恶，但的确很慢。”

　　瑞克抬头仰望舰桥的天花板。我本该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布里泰和爱克西多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照理说瑞克此时也应该回战术情报中心①。但在这种关头，每分每秒都危急得要命，他根本没法把视线从屏幕上挪开哪怕一小会儿。丽莎已经命令

　　SDF-3驶向凡托玛的向阳面，那里的局势正在得到控制。

　　“有谁知道爱德华兹在哪！”瑞克冲麦克风咆哮。

　　“爱德华兹将军正在前往情势室的路上，长官。”有人回答。

　　瑞克摇摇头，不禁怒火中烧。丽莎转头望着瑞克：“将军，你最好回自己的岗位去，这里我们可以处理好。”

　　瑞克垂下目光注视丽莎，嘴唇紧绷，点了点头。

　　①即前文的情势室。——译者注

　　“长官，敌人正在撤退。

　　瑞克扭头瞪着屏幕。“感谢上帝……

　　“幽灵中队正在追击。

　　瑞克顿时脸色刷白。

　　“快联系他们！是谁下的命令？——爱德华兹？！

　　布雷克在控制台前手忙脚乱。“不是爱德华兹，长官。不知是谁下的命令，长官。”

　　“立刻让骷髅中队出击！”瑞克大步冲出了舰桥。

　　丽莎注视着凡托玛的尘环，这让她想起了当年的土星环，那时的情形和现在也有几分相①。“启动电子对抗，”她命令，“升高船体。还有，真该死，快派人去营救那个太空舱！”

　　麦克斯·斯特林率领骷髅中队SDF-3发射区出发之后，乔纳森·沃尔夫也紧随其后飞出。他驾驶的是摇石，一种轻型变形战斗机，日后将成为南十字军战术装甲太空部队的主力装备。由于摇石机的小巧外观和碟形雷达，它经常被人们戏称为“插翅膀的小船”。尽管比起阿尔法，摇石机少了些变形战机的传统特征，但它的效率和机动性丝毫不弱，多功能性也优于普通变形战机。

　　而且，它还加大了座舱，可以容纳两人，甚至能挤下三个人。

　　扫描器显示，那艘被卷进空间折叠的倒霉太空舱里有两名乘员。他们还活着，但似乎失去了知觉，也许更糟SDF-3向他们发出的讯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护盾的启动使堡垒的牵引光束没法正常运作，因此沃尔夫主动请命营救任务。其实他是一心想离开堡垒加入战场，哪怕只是为了救人。可一旦真正进入了太空，他却又有点无所适从。连串爆发的橘黄色火球，交错的蓝色激光束，还有等离子能量弹的眩目光芒，交织在一起，点燃了这片星空。当年天顶星战斗壳人们领教下来不过如此，可现在变形战斗机所面对的，却好像一群刚从老式恐怖电影里跨出来的怪物，人们很容易会以为这些酷似螃蟹的家伙就是外星人本身。不过布里泰和爱克西多在出发前的简报里就已经提到过：这些敌机里坐着的才是真正的外星生物，在战斗中它们将迅猛而又致命。

　　①这里是指第一次宇宙大战中SDF-1在天顶星舰队追踪下藏身于土星环的一战。此战中丽莎首创代达罗斯攻击，瑞克首次正式出战。——译者注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沃尔夫周围这一场混战正可以证明这一点。骷髅中队从因维人第一波进攻的残军中杀出一条血路，全力追赶幽灵中队，而后者仍在不明就里地猛追因维主力大军。沃尔夫惊奇地看着变形战斗机变身为战斗员模式，和因维螯击机正面对射，一架架战机燃烧，爆炸，化成碎片；有些战机已经耗尽弹药，就和敌人展开了近身格斗。缠斗的机群中他还认出了米莉娅·斯特林上校的红色战斗机，她的战锤导弹刚完美地摧毁了挑战她的三架敌机。麦克斯更不用说，又是一场酣畅痛快的个人表演。但敌人在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沃尔夫很怀疑骷髅中队还能再坚持多久。

　　现在，他自己正在迅速接近那艘太空舱。太空舱的后座上似乎有动静，可当摇石机飞得更近时，他却发现里面两名乘客都一动不动，生死不明。沃尔夫的摇石变形为战斗员模式后，打算接住太空舱，再朝凡托玛的向阳面推过去，这样就能返回SDF-3。

　　但就在这时，通讯器里传来了避让的命令。不一会儿，太空堡垒从凡托玛的尘环中浮现出来，进入了视野。令人费解的是，此时骷髅中队却调头朝凡托玛那蛋白石般的表面飞去，这样一来，SDF-3完全暴露在因维舰群的面前。所幸这些敌舰几乎立刻就在堡垒主炮喷薄而出的巨大火柱中灰飞烟灭，成为了历史。

　　尖锐的噪音几乎撕裂了沃尔夫的头盔，战场上光芒大盛，令他完全无法直视。但当他终于把目光重新投向战场时，却看见太空堡垒的薄弱地带冒出了两艘贝壳形战舰。

　　沃尔夫第一反应就是通过网络向舰桥发出警告。堡垒启动了备用动力准备开火，同时挣扎着奋力规避，但为时已晚。

　　SDF-3来得及还击之前，敌人的强大炮火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它SDF-3的引擎舱里，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伤亡者。灾害控制小队冲了进来，竭尽全力控制火势。遍地都是一滩滩鲜血和冷却液，不时有人打滑摔倒。打破的船壳一部分已经自行封闭，但更多部位完全无法修复，不得不疏散人员，用气密舱壁彻底隔断。

　　在一片浓烟和混乱中，朗与爱克西多径直奔向折叠发生器舱。

　　当他们到达门口时，刚好看见一台断裂下来的机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朗拼命朝自己的手下喊，但所有的人在一开始那次大爆炸时都几乎被震聋了。

　　就在这时，第二次爆炸发生了，朗和爱克西多被掀翻在地。

　　浓烟与烈火纠结成无数鬼魅般的黑色幻影，塞满了船舱，但又出人意料地很快消散。

　　大火和金属熔化的气味刺痛了朗的鼻子。他爬起来冲进发生器舱，合上所有的开关和线路。这时爱克西多也跟来了。朗已经被火灼伤，浑身是血，不停发抖。

　　“他们知道从哪……哪里攻……击我们，”他结结巴巴地说，黑洞般的眼睛里怒火熊熊，“我们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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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朗在这件事上（关于贾妮斯）做法和机器人统治者差不多——也许更直白的说法是，他满足了史前文化阴暗面的需求。赞德和所有协力促成“支配权”的人，也在达成这个目的。

　　除了征服、战争和死亡，还能利用史前文化做什么？史前文化的明亮面还没有通过某种超自然的方式为人们所知。当然，也可以说史前文化独一无二的光辉时刻最后还是到来了，瑞吉斯与它合二为一，完成了转化变形。

　　                                  ——明涛，《史前文化：战机外的旅程》





　　奥布西姆看着沟通球幕，陷入沉思；损失了四艘运兵舰和不计其数的螯击机，但入侵者的星船不是被击毁，就是失去了战斗能力，他的目的大致达到了。现在，从凡托玛的明亮面上已经可以看到那艘飞船的全貌，它停泊在靠近这颗巨行星外尘环的轨道上。虽然电子干扰装置阻断了他和雷金特的联络，但奥布西姆已派出了一艘传令船，援兵一定会到来。

　　但现在会发生什么？因维科学家自问着。这些无望取胜的外来者肯定发现了，泰洛就将进入凡托玛星的阴影区。他们是否会借机将船驶入轨道内，冒险登陆？不管怎样，奥布西姆决心已定，指挥舰队将恭候他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太空堡垒防卫军正在救治伤员、统计死亡人数，堡垒里蔓延着忧惧的情绪。船员们操演过的可能战况之一就是应付无端发动的攻击，但谁也没料到会是因维人。朗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天顶星人几乎消灭了这个种族；他想起，佐尔SDF-1上留下的“问候信息”中有一张因维战舰的图片，但爱克西多和布里泰都不能就此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来访者”的降临和紧随其后的宇宙大战，使地球军事力量错误地相信是人类在支配着这个星系。虽然天顶星人是身材高大、利用生物基因技术系列的克隆体，但人们在某些方面还是能理解、接受他们。这次的新敌手则完全不同。启航前的简报会上确实提到了外星种族，但天顶星人对因维人、卡巴拉人和史菲利思人的描述，就像是野营篝火旁的鬼故事，或者恐怖电影《鲵鱼之乱①的赞辞。所以，堡垒上的每个人听到谣言时都在自问，为什么以前会相信远征是明智之举呢。而实际上，朗还没有报告真正的坏消息。

　　为了防止小道消息扩散，瑞克要求幽灵中队和骷髅中队一回来就立即汇报任务执行情况。在了解全部事实之前，一切都得保密。

　　瑞克在舰上一间会议室里来回踱步，各中队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成员在

　　U形会议桌边就座。瑞克面色铁青地首先向爱德华兹发问，要他解释越级命令交火的原因。爱德华兹留心听着瑞克的话，会场中一片意味深长的沉寂。

　　“将军，SDF-3被攻击。我只想保护这艘船。”

　　瑞克眯了眯眼睛，“如果对方为和平而来，将军，那会是什么后果？”

　　“他们没有好心。

　　”爱德华兹轻蔑地哼了一声，不愿接受这种责备。

　　“你在拿部下的生命冒险！那时我们根本不知会面对什么”

　　①《鲵鱼之乱》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1937年所著黑暗讽刺科幻小说。该作者是机器人(Robot)一词的发明者。——译者注

　　爱德华兹看了看桌子另一侧的幽灵中队指挥官们。

　　“我的部下尽职尽责，他们击退了敌人。”

　　瑞克厌烦地做了个手势，扭头问变形机飞行员。“我想知道你们为何追击，是谁下的命令？”

　　麦克斯起身答道：“将军，我们收到了追击命令。”

　　“使用了正确的验证密码吗？”

　　“是的，长官，”五六个人同时低声答道。

　　瑞克清楚，除了要一份报告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只有全权大使委员会才能审查爱德华兹。常情下瑞克和丽莎本该全权管理堡垒，但委员会的规定迫使他们与爱德华兹、南十字军代表分享指挥权。这样安排，是为了迎合陆军元帅安纳托尔·伦纳德在纪念碑市迅速发展的的势力。实际上，爱德华兹的存在多少起了些调停作用，以缓和太空堡垒防卫军和南十字军之间的进一步争斗，这是远征任务的内部和约。

　　SDF-3回到地球时，毕竟没人想看到派系林立，世代结仇。此外，爱德华兹还代表着一些委员会成员（朗千博议员和斯廷森议员，原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老成员）的仇外心态，他们始终认为格罗佛舰长和

　　SDF-1司令部在第一次宇宙大战中对天顶星人态度过于软弱——例如，给微缩天顶星间谍提供避难所，向布里泰吁请和平。因此，只要爱德华兹继续得到委员会支持，瑞克就只能束手束脚地干。瑞克明白，这种关系像极了古往今来将军与政要间的不和，也是他对现状日渐不满的关键原因之一。

　　瑞克扫了爱德华兹一眼。“十四点整之前，把完整的报告放到我的桌子上。明白了吗？”

　　众人恢复了常态，热切表示赞同，接着便开始讨论机密问题。

　　瑞克听取变形战机遭遇的敌方机甲情况汇报时，一名中尉走进会议室，带给他一条私人信息。这是朗博士的条子：太空舱带上了堡垒，舱内乘员也已转移到医疗区。

　　瑞克看到乘员名单时，脸一下子白了。

　　真是一场噩梦：她站在舞台上，演唱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了，歌词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演出大厅似乎在太空中，本该是观众席的位置上一片漆黑，只能看到许多颗行星和卫星。接着，是瑞克，怎么？——他挽着丽莎，沿着通道走过来了……

　　明美醒来时看见了瑞克的脸。她躺在床上，瑞克正弯腰关切地望着她。她虚弱地笑了笑，伸出双臂搂住了瑞克的脖子。

　　“哦，瑞克，我做了个梦——”

　　“明美，你还好吧？”瑞克摆脱了明美的拥抱，握住她的手。

　　“嗯，很好，”明美说，“除了……”那一瞬间就像晴空霹雳。

　　瑞克发现了她眼中的惊恐，想让她平静下来。“你SDF-3上很安全，医生说你会恢复的。”

　　“瑞克，贾妮斯在哪！”

　　“就在隔壁。”瑞克指了指。“她没事。朗博士正陪着她。”

　　明美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瑞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明美，你为什么这么做？”

　　明美抬起头来看着瑞克，抹去了眼泪。“瑞克，我不想让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你对我是多么重要，你明白吗？”

　　“你是否知道，这样会丢掉性命？”

　　明美点了点头。“谢谢你救了我。”

　　瑞克清了清嗓子，“嗯，其实你该感谢沃尔夫上校。不过听我说，你最好休息一下。我也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不是现在。”

　　“谢谢你，瑞克。”

　　“睡吧，”瑞克说完站了起来，给明美盖好了被子。

　　瑞克还没离开房间，明美就睡着了。所以她没看见走进来的勤杂工，也没有看到这个蓄着胡子的男子看见瑞克时的惊讶表情。

　　他认出了瑞克是谁，但这最初的印象转而又被怀疑推翻了。看到勤杂工仔细打量入睡的明美，瑞克想起自己也曾奋力从巨人手中、在各种险境下保护过她。

　　在明美的隔壁房间里，朗直视着贾妮斯蓝色的眼睛。她的才能的确救了明美一命，但贾妮斯怎么会首先听从明美的想法呢？

　　她俩的小花招毁了他苦心经营的计划；而空间折叠发生器损坏的一系列后果和对远征任务的重大影响，实在让朗感到难以承受。

　　“贾妮斯，”他平静地说，“视网膜扫描。”

　　贾妮斯的眼睛内部发出明亮而稳定的光，和朗博士视线相对。

　　但只一会儿光便消失了，她的眼睛和面颊没了生气，皮肤也暗淡失色。

　　“朗博士，您还有什么指令？”

　　“贾妮斯，重放一遍

　　SDF-3出发前发生的事。我想了解你做出决定的内部逻辑。明白吗？”

　　“明白，朗博士。”贾妮斯刻板单调地应道。

　　听到贾妮斯的陈述，朗不禁有点嘲笑自己。他虽然意识到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想到现在必须面对事实……这个人造人的一部分，即人工智能部分居然逐步形成了一种情感：她喜欢林明美！东京中心的研发团队曾多次提出、讨论过这种缠绕不去的忧虑，但最后朗还是拒绝了他们加装安全装置的迫切请求；但这么快，他就得面对那次草率决定的后果了。

　　对这个人造人的深入研究，花费了十多年光阴；但贾妮斯迈出的最初几步说明，耗费的时间和工作的隐密性都是正当的。新麦克罗斯市被毁后不久，朗就开始考虑让贾妮斯成为林明美的拍档。与贾妮斯合作对地球的安全可能非常重要，明美轻易就被说服了。朗选择明美，是因为她俩的歌声能抵挡千军万马，而且明美能在那些朗无法涉足的政治敏感地带来去自如，特别是南十字军组织。所以不难理解，当朗得知莫兰参议员对贾妮斯感兴趣之后，他是多么激动。一些人认为这个年轻的公众焦点人物是朗的外甥女，也有一些人以为她是朗的情人。可如今她和这艘船上的其他人一起，搁浅在距地球许多光年之外，他的间谍还能有什么用处！

　　命运弄人，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把手伸到贾妮斯的脖子后面，拔出藏在她浓密长发下的塞子。这个塞子外层是真皮，盖住了一个高速传输数据的接口。朗预备好便携式传输软管，正要插进接口，这时瑞克径直走进了房门。

　　朗不动声色地将数据线丢在床后，低声给贾妮斯下了一条指令。他从病人身上转过头来，发现瑞克正盯着他看。

　　“啊，对不起，朗博士。我该先敲门的，”瑞克尴尬地说。

　　“别瞎扯了。”朗站了起来。

　　瑞克看看贾妮斯，又看看朗。他对明美的拍档知之甚少，但也听说过一些关于她和朗的传闻。这时，贾妮斯对他淡淡地一笑。

　　“现在感觉怎么样？”瑞克问。

　　“想家，”贾妮斯说。“但脑子有点乱。”

　　“我们治不了思乡症，但休息休息一定会好得多。

　　“好主意。”朗很支持。他关上电灯，和瑞克走出了房间。

　　“她……很可爱。

　　”瑞克说，两人随即都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

　　在电梯口，他俩碰上了刚走出电梯的乔纳森·沃尔夫。虽然他手捧两束鲜花，但还是设法行了个军礼。“我想，我应该尽力让新乘客们振作起来。”沃尔夫边说边解释。

　　瑞克和朗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啊哈，将军，我猜每艘太空堡垒上都预定过搭载平民的计划。”

　　“好像是这样，上校，”瑞克说。“明美在11号房间。”他点头指了指方向。

　　沃尔夫朝房间走去，瑞克和朗走进了电梯。“潇洒的上校要给他们打气？不会这么简单吧。”朗说。

　　瑞克摸了摸下巴，“他在地球上是不是有妻子和几个孩子？”

　　“这得问他。”

　　瑞克耸了耸肩，“不关我的事。”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召开了第二次任务报告会议。除了参加过上次会议的成员，还有文斯·格兰特少校，莱因哈特准将，沃尔夫，朗，布里泰，爱克西多，和各个中队、连队的指挥官。这一次，会议室中多个大屏幕上满是照片与图表；所有船员仍在随时待命，认为堡垒很快就要重新定位，进行轨道跃迁。

　　最后，朗说出了受袭时两个空间折叠发生器被毁的隐情。他解释说，也许还能进行一次折叠，但无法确保堡垒出现在地球上空，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折叠是不能进行的。十二人全权大使委员会已投票决定对船员封锁这个消息。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尽快和机器人统治者接触更是势在必行了。

　　“因维人的出现，对我们也许是因祸得福，”朗继续说，“因为，如果机器人统治者的确是泰洛星上的囚徒，那我们的远征任务就等于是去解救他们。”

　　朗在主显示屏上调出了凡托玛的星系图。和天王星一样，在极其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颗行星的自转轴就一直向一侧倾斜。巨大的尘环结构外围是环绕的人造卫星，和许多颗大小不一、地表及大气状况不同的天然卫星。泰洛是它的第三颗天然卫星，略小于地球，也是唯一具备适合生命存在的大气层的卫星。但它却略显荒凉，土地贫瘠，到处都是喷涌的岩浆。为什么机器人统治者统治着半个星系，却选择留在那里？朗的一连串疑问又增加了一个。再过些时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凡托玛星的阴影区，那时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

　　“地表扫描和亮度搜索的结果说明，这是一颗差不多被人们废弃了的星球，”泰洛的近景出现在显示屏上，朗又说，“除了这里，这座靠近泰洛赤道纬度的城市。我已经向总参谋部建议，从这里入手。”

　　瑞克站了起来，对在座者说，“有证据表明这座城市最近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因维人在这里埋有重兵。我认为最佳方案是先派遣

　　GMU部队去侦查整个地区，探明对方的部署。太空堡垒将停留在拉格朗日点，万一我们低估了敌人的防御能力，诸位可以得到需要的所有增援。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纷纷摇头，低声表示没有疑问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收到了新的验证密码？”瑞克问格兰特和沃尔夫。

　　“收到了，长官。”

　　“我请求爱克西多勋爵……”朗刚开始说，布里泰就打断了他。

　　“我和爱克西多已经决定，我的部队将与格兰特少校的地面部队并肩作战。”

　　瑞克打量着这个天顶星人。“您没有必要参加这次行动，布里泰司令。您不归我们指挥……”

　　“哦，将军，和这些没有关系。您好像忘了，我以前走遍了这颗星球。”

　　瑞克笑道，“确实忘记了……格兰特，沃尔夫，你们有没有意见？”

　　文斯摇了摇头，向布里泰伸出了手。“欢迎加入，司令官。”

　　“好，就这么定了。”朗边说边站起身来，“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补充，关于因维人的机甲。

　　”他说话时，螯击机的结构图出现在主显示屏上。“这个看起来像嘴巴一样的东西是它的扫描天线，据说这是机体上最薄弱的部位。所以下次遇到它们，就直接朝这里打。”

　　“我希望不会有下一次了，”瑞克插了进来，“我们同因维人的初次交战可能是场误会，我不想让你们以解放者的姿态去那里。

　　记住，这仍然是一个外交任务，只有对方先发动进攻才能交火。

　　”

　　瑞克特意瞅了瞅爱德华兹。“说得很清楚了吧？”

　　“是的，”沃尔夫和格兰特齐声回答。

　　“好，那么，”瑞克顿了顿，说：“祝你们好运。”他在心中默默念道：真希望我能和你们一起去。

　　紧急起飞的命令下达后，运兵舰的机库里一派紧张、协调、热闹的景像。人们匆忙装配着设备和火炮，庞大的

　　GMU基地发出隆隆声响，朝准备登陆泰洛的运兵舰里驶去。杰克·贝克也在人群当中，手执金刚狼突击步枪，和队友一起听着出发前最后一次任务简报。和他的同伴们一样，杰克也错过了昨天的舰外行动。

　　但与新外星种族交战的传闻已不胫而走，传说敌人的机甲就如同巨型的独眼陆生螃蟹。在这次进攻机器人统治者家园的行动中，GMU部队更被选为先头部队。虽然杰克还是更想和骷髅中队一起驾驶阿尔法战机，但照眼下的情形看，这只能是仅次于最佳方案的第二方案。

　　此时战机的飞行员们正列队等候登上运兵舰，杰克沿着长长的队伍看去，发现凯伦·潘正在戴头盔，她的金发被机库内红色的灯光照得如火焰一般。

　　"凯伦！”杰克挥手喊道，期望能在高音喇叭和高声指令声中引起她的注意。杰克想再试最后一次，但凯琳已经戴上了头盔，不可能听见他了。但他还是从队伍里探出身子，看见凯伦·跑上了登机坡道。

　　正在这时，他眼角余光瞥见一名队长迈着大步，怒气冲冲地向他走来。杰克赶紧缩回脑袋，定下心来，小声祷告队伍立即前进。

　　“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鬼，少尉”几秒钟后，队长对着他的脸开始怒吼，“你以为这次任务是他妈的野炊吗？耍什么鬼聪明！你还有心思对朋友挥手！你以为是在游船上吗！好吧，我来教教你，你这个丧失判断力的太空垃圾！没有野炊也没有游船！你不过就是一摊毫无价值、没有生命的小小蛋白质！要是我再看到你离队，那开战前你就在真空里漂着了！”

　　杰克觉得这个女人的吐沫星子飞到了脸上，但他把这想像成大海里清凉的浪花在拍打船头。直到队伍突然开始前进，队长的咆哮才停止，她猛推了杰克一把。

　　哦，好吧，杰克安慰自己。想到呆会儿可能被下面的敌人干掉，这严厉训斥他就能忍受了。

　　机库的另一端，明美正在向沃尔夫道谢。此刻她正和沃尔夫一起站在运兵舰宽大平坦的船头装甲板上，卡特将军的便条让她一路通行无阻。几个微缩天顶星人在一段合适的距离之外张目结舌地看着大明星，但布里泰很快就出现了，把他们骂进了飞船。

　　“在你出发前，我得说声谢谢,”明美说，“贾妮斯也让我代她对你表示感谢。你救了我们的命，上校。

　　”虽然在婚礼的几个小时里她遇到过许多人，但她还是模糊地记起了那时的沃尔夫，……

　　此刻，沃尔夫仍有一些什么在吸引着她。也许是他的胡子，明美想，他那剑客般的英俊容貌，高个子，宽肩膀。她真希望自己穿了另一件外套，那件防卫军制服太不合身了。

　　但沃尔夫似乎没注意这些。“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得到这份荣誉，”沃尔夫打趣地露齿一笑，“我只是最幸运的一个。”

　　明美喜欢听他这样讲，“贾妮斯和我只是想找一个看堡垒的好角度，突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沃尔夫抬了抬眉毛，“真的？这就奇怪了。我检查过你们的飞行记录，上面显示，折叠发生的瞬间你们正笔直地飞进折叠区域。

　　明美脸颊发烫。“哦……不管怎样，我很高兴我那样做了。”

　　“我也是，”沃尔夫凝视着明美的双眼说道。

　　突然，明美踮起了脚尖，轻轻地吻了他的嘴角。“到了那里要小心，上校。”

　　沃尔夫拉起了明美的手，回吻了她。“在我回来的时候，能见到你吗？”

　　“希望能，上校——”

　　“乔纳森。”

　　“乔纳森。”明美笑了,“要当心啊，乔纳森。”

　　沃尔夫转身离去。

　　“傻姑娘，”瑞克讲完明美的事之后，丽莎说道。他俩正单独呆在离舰桥不远的休息室里。“她想干什么，自己去送命吗？”

　　“你得站在她的角度上想一想，”瑞克想说服她，“她觉得每个关心她的人都离开了。”

　　丽莎不太信任地看着他，“我不想站在她的角度上。不过我敢说你很理解她，对吗？瑞克，她是不是哭了，还靠在你的肩膀上？”

　　“哦，好吧，我能做什么呢？你知道，如果可行，我肯定会把她送回去的。”

　　“我不敢肯定。”丽莎说，双臂交抱在胸前。

　　瑞克做出了和解的架势。“哦……瞧，我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她已经在这儿了，我们没法改变这一事实，对吗？”

　　丽莎看了看瑞克，走过去倚在他的肩膀上。已经一天多了，他们连和对方说几句话的机会也没有，那张舒适的大床似乎也远在千里之外。一上岗位就发生了这些接二连三的事，让他俩都既惊恐又疲惫。

　　“这是你期待的蜜月吗？”瑞克搂着丽莎问道。

　　丽莎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真是一场噩梦，但愿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她离开了瑞克的怀抱，凝视着他。“我们为和平而来，但现在……”

　　“也许再也不会有和平了”瑞克说，扭头看着窗外隐现的泰洛星。

　　泰雷西亚旧日皇家大厅的中央广场上，奥布西姆正耐心地听着大脑计算机的汇报。大脑计算机表皮皱褶上舞动着突触电流，橙色的光闪映照在奥布西姆和周围士兵的脸上。交战之后这艘星际飞船一直在尝试联络泰洛星，但奥布西姆选择了沉默。如果他们真的是为和平而来，那为什么装备了这么多的武器？更让他疑惑的是，他们的船和机甲都由史前文化驱动，这无疑证明他们和统治者的帝国有某种联系。

　　现在正如他所料，他们向泰洛星表面派出了一艘运兵舰。

　　“让指挥机部队做好准备，”奥布西姆命令副官，“让你的部下待命，随时发起袭舰攻击。”

　　“奥布西姆，启动无机兽吗？”副官问道，“是否用主脑重新激活它们？”

　　奥布西姆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要到合适的时候，副官，合适的时候。”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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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没有更早发生，我本该惊讶才对。瑞克认为自己绝不是天生当司令的料。我也记得SDF-3刚刚投入运作时，瑞克就在努力说服自己辞去这个职务。我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但他不领我的情。说到底，他还是不肯倾听他否认的内心恐惧。我只好自己拆解谜团了。我深信，罗伊·福克的死和瑞克一直以来的“小弟”心态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为举止。

　　                               ——丽莎·海斯，《丽莎·海斯的回忆录》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运兵舰降落泰洛地表标志着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跨出太阳系，来到了一个新世界。但和以往一样，这次带来的又是战争。

 GMU基地从运兵舰的左舷坡道上辘辘驶下，踏上了泰洛贫瘠的土地。几分钟后沃尔夫战队便驶离了移动基地，沃尔夫在气垫坦克里对着座舱麦克风大喊“前进！前进！前进”。他们降落在一条由高不可攀的峭壁连成的黑色山脊脚下，但沃尔夫战队很快就通过了一片地表受过辐射的区域。他们身后巨大GMU基地越来越小，由沃尔夫领队、二十名队员组成的中队全速驶向泰洛的首都——布里泰把它叫作泰雷西亚。此时正是泰洛黄昏时分。

　　气垫坦克是适合地面战的机体；整个机体由一组可变形的装甲组成，外形平整而略带倾斜，边缘锐利，机体首部呈下沉的流线型。在标准模式中，坦克在一张自生成气垫上行驶；但处于守护神模式或格斗模式的形态时，机甲便如同长了双腿的房子般步行前进，顶部还架着一门粒子炮。

　　沃尔夫打开通讯网络向

　　GMU基地要一份战况报告，文斯·格兰特那张让人愉快的棕色脸颊出现在座舱的显示屏上。基地周围已设置了一道防御圈，目前还没监测到任何来自敌方或其它方的活动信号。“拨给你一个不受限频道联络基地，”文斯告诉他，“我们要了解你看到的所有情况。”

　　沃尔夫答话后离开了通信网。虽然没有泰雷西亚的地图，但SDF-3上观察仪器的鸟瞰式扫描给沃尔夫战队提供了相当完整的全景图。这座城市的布局犹如轮辐向四周延伸，城市中心是一座胡夫大金字塔般的巨型建筑。在这块区域外围的地磁北极方向上，规则地辐射出八条街道和许多从城中心扩展出来的不重要建筑物。这里任何建筑都无法和中心金字塔的规模相比；事实上泰雷西亚的大多数房屋都最高三层，只够得上中央神庙的一小截而已。

　　爱克西多口中的泰雷西亚建筑风格，与地球上的古典建筑相仿，也有泰雷西亚独特的超高技派创新。这正如沃尔夫随战队进入城区后的所见；沃尔夫虽然不是博学之士，但也看过不少地球上古代世界的照片和效果图，他确信天顶星大使所言不虚。

　　“嗯，有凹槽的圆柱和柱顶线盘，尖顶山墙，”沃尔夫通过无线电传向GMU基地报告。“拱门、拱顶……这里的建筑物很像帕特农神庙①，或是罗马的那个——大竞技场。不过，它们使用的材料不是大理石或类似的东西。所有建筑表面都覆盖着某种不渗水的混合物或陶瓷，连街道和庭院也不例外。”

　　但这只是对事实的一半报导，仅仅是外表。其它一些场所的建筑物是由直线和曲线结构而成的现代派风格，常常外露着古怪的触角状塔楼和一蔟蔟大得惊人的输水管道。大部分建筑已被毁坏，成了冒着浓烟的断壁残垣。

　　①帕特农神庙是雅典卫城的主体建筑，为歌颂雅典战胜波斯侵略者而建，女神雅典娜的主要神庙，建于公元前447年－公元前432年之间。——译者注

　　几分钟后，沃尔夫报告：“我准备让中队分开行动。”正前方就是中央金字塔，尽管距离较远，但在临近的幕色中它高得就像一座小山。沃尔夫把频道切换到机甲的战术通讯网，“我A分队从中间这条街进入。温斯顿、巴里斯盖B分队沿下一条街和我们平行前进。时刻保持联系。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别心急”

　　“收到，沃尔夫队长。”温斯顿答道。

　　“开启红外线扫描器，出发。”

　　还是没发现因维人，也没有任何动静。但沃尔夫感到一阵熟悉的心痒难耐，这种战士的直觉是不满者起义时期在南部丛林里追捕天顶星叛军时形成的。他检查了机舱内的显示器，又调高了探路扫描器的信号强度。在这条宽阔大街的尽头，也就是街道与轮辐中心相接的位置上，有两根漂浮在半空的结实圆柱，柱子之间有一个锃亮的球体。他离金字塔底很近，能看清金字塔一面的阶梯，而塔顶的神殿却被挡住看不见了。

　　就在这时，通讯网络突然传来温斯顿的喊声。

　　“我们发现情况了，沃尔夫队长！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信号！”

　　“小队长，报告你的位置！”温斯顿立即传来了坐标。“你能否识别这些信号？小队长，收到了吗？”

　　“我们没见过，”B分队队长的声音透过强静电干扰传来，“比飞行员们报告过的机体都大，大很多。”

　　“我们这就过来，”沃尔夫的话音刚落，突然从一个半球形建筑顶部飞来一个三十英尺高的家伙，落在他的左侧远处。这是一个漆黑的双足机体，手足像甲壳动物的钳子那样张开。头部也覆盖着装甲，状如钢盔，不同的是后部狭长，被肩上的两门大炮夹在中间。沃尔夫目瞪口呆，这时，它雪茄烟形的枪口里闪出一道桔红色的爆炸电光。刹那间，两束激光便射向一辆气垫坦克，把它击成了碎片。

　　沃尔夫下令还击，四架敌机从周围建筑物中钻出，第五架出现在这条倒运的街上，正挡在他眼前！

　　气垫坦克都切换到了战斗员模式，各自为战。街区立时成了战场，重型机甲行进时阵阵轰响，爆炸发出刺眼光芒。沃尔夫看到，又一个队友牺牲了。通讯网中传来温斯顿的声音，他的小分队也处境不妙。

　　沃尔夫命令部下：“进入战斗员模式。撤退，重新编队，”接着，他便设法联络GMU基地了。

 GMU基地指挥中心里，文斯·格兰特收到了侦查中队的战报：

　　四五辆坦克被毁，沃尔夫正在请求增援或撤退。沃尔夫战队被追赶到市郊，在一片废墟中困难前进，上校说那里类似“古罗马的巴西利卡”①。

　　“叫他坚持住，援兵正在路上，”格兰特对通讯员说。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到了指挥中心的战术板前。就在沃尔夫战队遭遇伏击时，因维部队也对这个机动基地发起了进攻。最靠近敌人的前沿阵地上火炮齐射，声音震耳欲聋，在GMU背后起伏的山谷中发出阵阵回响。夜暮已经降临，但泰洛的天空却好像毫无察觉。

　　①巴西利卡是古罗马综合用作法庭、交易会所与会场的一种大厅性建筑，长方形平面，两端或一端有半圆形龛，常由两排或四排柱子将大厅纵分成三到五部分，当中为中厅，两侧为侧廊。巴西利卡型制对后来的基督教堂与伊斯兰礼拜寺建筑均有影响。——译者注

　　“所有防区地面部队的伤亡率仍然很高，”无需军官们询问，一个通讯兵已经在更新战报了。

　　“敌人投入的机甲与昨天战斗中出现的一样，此外还有单人攻击机小队。”

　　指挥官正在屏幕上翻来倒去地研究一张计算机化结构示意图。文斯想寻找一点灵感。“致命的武器”，他暗想，羸弱的前臂其实是前火炮，底部推进动力密集。不论它们是什么，这些家伙正在前线大肆屠杀。伤亡数字已经高得无法统计了。

　　“指挥官，沃尔夫进退两难，”一个通讯兵报告，“他需要增援。”

　　“找到他的位置。”文斯对这个女兵说。

　　通讯员呼叫了一会儿，但没有得到回音。她拍打着话机，反复地把沃尔夫的呼叫号码和密码输入通信网络。

　　文斯俯身在控制台上，抡起拳头捶向通讯按钮，“挺住，上校！我们正在找你。上校！”

　　“上帝，真不敢相信！”沃尔夫终于回话了。

　　“上校，”文斯喊得更大声了，“回话！”

　　“它们……它们正在追赶我的部下，把他们从坦克里拖出来……”

　　指挥中心里所有的通讯员齐刷刷地看着文斯。“那是什么，少校？”

　　通信网络里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沃尔夫开口了：“猫，指挥官。这该死的东西长得像猫一样！”

　　文斯抬起了苍白的脸孔，“告诉布里泰，他的战斗壳部队可以出发了。”

　　“呵，”卡贝尔咕哝着，关闭了远程监视器的音频信号。“我们的生化机器人比地球人更善于和因维人作战。地球人怎么会打败天顶星人的，真是不可思议。”

　　老人转来转去忙其它事情时，雷监视着显示屏。二十多辆人类机甲开进了城区，但现在幸存下来的恐怕连一半也没有了。人类反击因维指挥机，成功地改变了局面。因维人大为惊讶，但在那之后援兵便不断到来，多得数不胜数的地狱猫分散在人类仍坚持战斗的最后几条街道上。

　　“卡贝尔，难道我们就不能帮帮他们？”

　　卡贝尔摊开双手，“怎么帮，孩子？我们被‘实实在在’地困在这里了。

　　”他指了指传粉兽，它们安静地在角落里缩成一团。“你指望这些‘凶猛的’动物上阵，去对付敌人？”

　　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们可以告诉人类皇家大厅的事。”

　　“打破无线电静默？”卡贝尔问道，“让因维人发现我们？”

　　“你更愿意让因维人统治我们的世界吧？”

　　卡贝尔摸摸胡须，注视着雷，“你真的很像他……”

　　雷眉心一跳。“谁？”

　　“哦，当然是你父亲。”卡贝尔转过脸去。“他也是一个不怕牺牲的人。但是听好，我的孩子，我们怎能断定人类就比因维人友善呢？我们毕竟对因维人知根知底，而对人类一无所知。”

　　雷指指屏幕，“卡贝尔，也许这个能改变你的看法。”

　　卡贝尔将信将疑地扭头看着显示屏：

　　二十架天顶星人战斗壳已经赶到，增援地球人的坦克。

　　“是天顶星机甲，”主脑宣称，“型号为雷古特与格劳格。”

　　“果然，”奥布西姆说，略带惊讶，“这些入侵者和我们的老对手有关联。”他来回扫视着主脑计算机和沟通球幕。“其它因素都考虑过了，但也许我们仍有危险。主脑，评估一下，给点建议”

　　“从先前的战斗来推算，”主脑开始工作，“除非奥普特拉的援军能够及时赶到，否则敌人会7.4个周期内击败我们的地面部队。我方火力可以有效损毁敌人的机甲，敌方伤亡人数将超过六百；但，这还不足以确保胜利。”

　　“建议。”

　　一股原始能量物质从漂浮的器官主茎中涌上来，扩散到中脑里。“保存我们的力量。把战场移到敌人的基地。牺牲军队堵住入侵者，不能让他们进入城市。等待援军到来。”

　　奥布西姆考虑了一会，“还有其它建议吗？”

　　“有，”过了几秒，主脑又开口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主脑计算机。”

　　“无头鸵鸟”，是宇宙大战时期变形机飞行员对天顶星战斗壳的戏称。这种有反向腿关节、激光枪直立在球状驾驶舱外的战斗壳，原先是为巨型战士设计的。内部空间狭小仅能容纳一人，飞行员是十足的消耗品，驾驶舱内几乎没有缓冲保护垫，装甲薄弱。

　　但朗的小组改造了它们，现在战斗壳可由两名微缩驾驶员操控，还有大量剩余空间。防卫军的变形机飞行员师也都接受过操作战斗壳的培训，但人类和天顶星人有一条不成文的禁忌：人类驾驶人类机甲，天顶星人驾驶他们的。

　　但布里泰的部队赶来紧急支援沃尔夫战队时，人类和天顶星人就不分你我了。战斗壳和气垫坦克并肩作战，一同对抗因维指挥舰。激光脉冲和旧式穿甲导弹撕裂了泰洛的夜空。战斗越来越激烈，四分之一的城区变为火海，交战双方加大火力，烟雾和炮火之强已达到了饱和点。

　　无机地狱猫像是被天顶星战斗壳吓破了胆，放弃了战场，因维指挥舰也调头而去。

　　因维部队放弃缠斗，升空飞走。沃尔夫还坐在驾驶舱里，机械地扣动气垫坦克的武器扳机。这时身后一幢建筑的柱廊轰然倒塌，熔化的金属块向空中飞溅。沃尔夫打开了

　　GMU基地频道，报告最新战况。

　　“我们正受到狂轰滥炸！

　　”“格从网络那头传来了惊恐的声音。

　　兰特指挥官命令你集合部队，立刻返回。”

　　沃尔夫命令仅存的几辆坦克变形，对布里泰说：“基地被螯击机重重围住。我们得行动了。”

　　“上校，听候您的调遣。”布里泰愉快地答道。和从前一样，他得体地担起了责任。

 GMU基地的外科医疗舱里没剩下一张空闲的床和工作台，不断地有伤员送进来。这个混乱的大厅是伤员分类区和战场创伤包扎点，杰克·贝克这会儿站在正当中，他是被指派来帮忙的。

　　他身旁的地板和工作台上，躺满了痛苦挣扎的伤员。一个半侧身体三度烧伤的女兵乱挥着双臂不让医生捆牢她，护士也无法进行静脉注射。另一个士兵昏昏沉沉地忘记了疼痛，直勾勾地盯着血肉模糊的截肢残桩，一个小时前他的腿还在那儿。一些伤员一边呻吟一边祷告上帝和亲人来到身边；但杰克也看到有几个人，没哭也没口吐怨言就死了。

　　吉英·格兰特医务制服的前襟被血和消毒液染成了棕红色，她在工作台之间来回穿梭，检查伤口，指挥下属工作。

　　“士兵，让道！”杰克身后传来一声大喊。担架的一头猛撞在他的屁股上，他侧过身去，两个女医务兵抬着一个他认识的上尉快步向外科手术室走去。

　　一个负责的长官向他招了招手，示意他过去，有三具尸体堆放在血迹斑斑的墙边。“这几个人死了，”军官说着站了起来，两手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把他们搬出去吧，完事之后赶快回来”

　　他看了看四周。“你！”他在人群中找到了一个协作者。“到这儿来，搭一把手。”

　　杰克弯下腰看着死尸，不知该怎么干。

　　“抓住他的胳膊，”一个女子的嗓音从背后传来。杰克转过身，看见凯伦正站在旁边。凯伦疲惫地一笑，用手背把挡在额前的湿发拨开，在脸上留下一道不知从什么人身上带来的血印子。

　　“我想离开这儿，”杰克抬起尸体，嘴里嘀咕着，“他们一定得付出代价。”

　　“没准这家伙也这样说过”凯伦讽刺道，“省省豪言壮语吧，先做好眼前的工作。”

　　“我们走着瞧。”

　　他们把阵亡士兵放在隔壁房间的地板上，凯伦开口道，“如果以后在这儿看到了你的苦脸，我一定会想起你的豪言壮语的。”

　　“随你吧。”杰克气喘吁吁地说。

　　泰洛上空中，SDF-3还停泊在原先的轨道上。总参谋部正一刻不停地接收着由GMU基地发回的战报。这时，一份传进堡垒的报告引起了爱德华兹的注意，他离开战术情报中心的平台栏杆，走上前来仔细听。负责收报的通讯员调整了接收频率，在控制台上输入解码指令。

　　“是格兰特的电报，长官”通讯员发觉了正在背后张望的爱德华兹，汇报道，“局势恶化，他们快坚持不住了。

　　爱德华兹瞅瞅平台四周，卡特和莱因哈特已经离开，去和朗博士、委员会部分成员开会。“上尉，说明白点。”爱德华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们被打得很惨，长官。格兰特正在恳求提供空中支援。

　　”

　　爱德华兹挺直身子，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上尉，这会不会是敌人的诡计？GMU基地有没有用正确的验证密码？”

　　“用了，长官。”

　　电报又传送了一遍，爱德华兹终于忍不住说：“上一次，敌人就破译了我们的密码。”

　　通讯员会意地咧嘴一笑：“我想我明白了，长官。”

　　“你会步步高升的。”爱德华兹边说边把音量旋钮调到了零。

　　从此再也不用见格兰特了，这真是爱德华兹的美事一桩；而此时，明美也在想象着怎样才能让乔纳森·沃尔夫走进她的人生。

　　上校送来的花篮引来了她的幻想；他肯定在出发之前——多半就是在运兵舰机库告别后，就预订了鲜花。明美摆弄着花儿，做着白日梦。贾妮斯在房间的另一头瞅着她。

　　“别老是动它们，不然在盛开前就会枯萎的。

　　”贾妮斯在躺椅上说。

　　明美惊讶地看了看贾妮斯，然后又把花篮最后调整了一次角度，退后几步欣赏起来。

　　“新娘的花束让你浮想联翩，对吗？”

　　明美笑了，“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的心思全写在脸上，”贾妮斯叹了一口气。她拍拍身旁的坐垫，“到这儿来，明美。”

　　明美倒了两杯饮料坐了下来，踢掉鞋子，盘起双腿。贾妮斯拿起杯子呡了一口，说：“赶紧向你的伙伴全部坦白吧。”

　　“你相信缘分吗？”

　　“缘分？”贾妮斯摇了摇头，“要相信这些，就必须首先承认未来早已注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是由人们的言行改变和改造的。”

　　“我不是在谈哲学，贾妮斯。”

　　贾妮斯又喝了一口饮料，看见了那束鲜花。“你认为命运把你和乔纳森连在了一起？”

　　明美点了点头，“你不这样想吗？”

　　“是啊。我就从没有想过：是命运让我遇见了你。人们总喜欢想像，某些重要的时刻早就安排好了。”

　　“我对自己保证过，瑞克离开之后绝不再爱上一个军人，”明美似乎没听到贾妮斯的话，“现在我又开始为乔纳森担心，就像当初担心瑞克一样。”她看着贾妮斯的眼睛，“我不想失去他，贾妮斯。”

　　“担心改变不了任何事，林。”

　　“我的担心有什么用呢？也许以前就是因为，我担心瑞克担心得还不够。”

　　“他们都对……”贾妮斯欲言又止。

　　“嗯？”

　　“只不过是些道听途说。”她握住明美的手，“你还是操操心吧。我们都有各自的使命。”

　　“每个人都向我汇报，我真是受够了。”瑞克狠狠地报怨着，在床边坐下。他和丽莎忙里偷闲，在住所见了一面。“委员会已经决定，召回GMU，离开泰洛空间。转眼之间，他们都相信这次流血冲突是误会了。他们想抹掉我们“危险举动”的印象——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努力展开沟通。他们要在这里留下一小支非武装人员，或者……”瑞克重重叹了一口气。“这是不同世界间的斗争……连朗也变了一个人。从他的研究小组解剖我们找到的因维机甲开始，他就突然迷上了这些屠夫。

　　丽莎把头靠在瑞克的肩膀上。“别这么想，瑞克。”

　　瑞克看着丽莎，目光闪烁。“你说的对。好吧，我已经厌烦了这个要处处留神的角色。”

　　“瑞克，没有人要你……”

　　“我属于变形战机。我天生不是做司令的料。”

　　丽莎蹲在瑞克面前，为的是让他看清自己眼中的怒火。“如果你再这样说的话，也许你就真的不是了。请先告诉我，我们该让谁来指挥。告诉我，你认为你在战斗中能起什么作用？”

　　“你是说，我不中用了？”

　　丽莎睁大了眼睛。“别激动，先生，我绝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问问你，当我们需要明智的决策时，战场上多一个战士有什么益处呢？”她的目光柔和了。“你考虑过这些吗，瑞克。你需要休息，我们都太累了。”

　　“也许你说的对。”瑞克承认。

　　这时门铃响了，麦克斯走进房间。

　　“瑞克，丽莎，原谅我不请自入。”

　　“没关系，麦克斯，”瑞克站起身来。“发生了什么事？”

　　麦克斯迟疑了一下。“瑞克，我们为何对GMU基地的求救置之不理？”

　　瑞克一脸茫然地看着麦克斯。“你在说什么？”

　　“他们伤亡惨重。”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是谁在情势室？”

　　“爱德华兹。”

　　瑞克在心中暗骂。他飞快地吻了吻丽莎，一把拽住麦克斯跑了出去。

　　几分钟后，两人冲进了战术情报中心。瑞克扫了爱德华兹一眼，要求通讯员报告最新战况。

　　“长官，沃尔夫上校和布里泰司令的部队已经脱离了困境，他们剩下的兵力不到一半。最近情报显示，他们位N-R扇区—”

　　“将军！”警示板前的另一名通讯员在远处喊道，“GMU基地发来了重要情报。”

　　“说吧，”瑞克答道。

　　通讯员听了一会，扭头对瑞克说：“他们说正在接收讯息。讯息来自泰洛，长官——城市里的某个地方。讯息使用的是天顶星语，长官。”

　　“他们有没有说自己是谁？”

　　“没有，长官。只说了他们是泰洛人，有重要的情报给我们”

　　“骗局，”爱德华兹嚷嚷起来，“因维人的诡计，整个早上他们都在发送假消息。”

　　瑞克看了爱德华兹几秒钟，对麦克斯说：“集合骷髅中队，指挥官，我们去支援。”

　　“是，是，长官。”麦克斯敬了个礼，跑出了房间。

　　“请格兰特指挥官继续追踪这个讯息”“让瑞克命令通讯员，他们临时接入我们的线路，这样我们可以自行收听”瑞克按下了麦克风的开关。“通知爱克西多和朗博士到简报室见我。我也马上就到！”

　　瑞克考虑着接下来要做的决定，向大门跑去。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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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爱克西多、布里泰，还有其他几个接受赞德小组研究的天顶星人一样，卡贝尔的年龄也大得难以估算。这些克隆战士一“出生”就长成了标准尺度，而且不会变老，但卡贝尔却经历了真实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期。他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史前文化疗程，让自己的年龄不再变老。DNA与史前文化一同造就了这个奇迹，其运作机理还有待考证。就像微缩过程一样，这仍是个谜。

　　                              ——路易·尼可斯，《蜂潮涌动：佐尔之前的星系》





　　“我叫卡贝尔，一名泰洛科学家。在遍布这个城市的建筑物中，我们的人民被因维人剥夺了言论和行动自由。泰雷西亚皇家大厅里有一台主脑，因维舰船和无机兽就是从那里接收命令的。

　　要打败他们，就得摧毁那台主脑。你们必须快速行动。因维大军人数众多，极其凶残。稍有迟疑，他们的增援就会赶到。我已以命相拼，现在只能把这颗星球的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地球人，即刻行动吧，绝不能手下留情。除了这颗小卫星，还有很多的地方也危如累卵。”

　　卡贝尔重复了两遍这则讯息，关掉了通讯装置，转身对雷说：“孩子，就这样了。我们的位置暴露了。”

　　雷坚定地答道：“但我们可能救了泰洛，卡贝尔。”

　　老人的目光在房间里四处游走，神情既痴迷又渴望。他长长的手指抚拭过控制台。

　　“这里曾是个不毛之地……我们完成了何等的壮举，我们应该能在第四星区创造更多的奇迹！”

　　这时一阵轰响震动了实验室，如同远方惊雷。雷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听到远处传来能量光束的咝咝爆裂声。

　　“别再心存幻想啦，卡贝尔。”雷说。

　　“看来你是对的，搜捕已经开始了。”

　　雷又打开了通讯器，指着控制台的采音器说：“继续发送讯息吧，我们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讯号在重复播送。”因维主脑告诉奥布西姆。

　　“主脑，请查明信号源。”

　　主脑皮层的褶皱上窜过一条波浪状的脉冲：“这个房间的下面，有地下室和走廊，像迷宫一样复杂。”

　　奥布西姆回头对一名执行者副官说：“让无机兽去扫平他们。

　　告诉你的部队待命。”

　　副官敬了个礼，离开中央广场来到一个邻近的地方，几个因维人正在那里观看一架装甲突击机用湮灭光弹灼烧一段耐火的路面。出现了一个几码深的宽缝，还有许多已经敞开的缺口。

　　“继续干，”“找到并消灭他们副官用他的合成声音命令道，”

　　“他说的‘无机兽’是什么意思？”瑞克不太明白。

　　朗的身体从简报室的桌子旁靠了回来，他双手叠成一座尖塔：“我想，他是指沃尔夫上校在市区里碰到的那些恶魔般的无人战斗机甲。可以肯定，我们捕获的那些飞行器不是无机兽。”

　　朗力图让自己的声音别太激动，但他肯定瑞克和其他人还是察觉到了。他费了大半天时间，在实验室仔细检查了飞行器和一名外星飞行员的残骸。对因维人的新发现，让他陷入了短暂的精神狂乱。现在回想起实验和发现的过程，仍感觉像在乘坐狂野的过山车。这些生物的体形和构造令人惊叹，它似乎没有遵循任何一种进化规律！他们的大脑构造，与史前文化自身的造物难以置信地相像！此外还有很多谜团，比如蟹状飞行器里浸泡着驾驶员的绿色营养液，飞行器的推进、通讯和武器系统，被捕获的驾驶员和飞行器都毫发无损的原因。两相比较，不难能看出机器人技术的进展是多么粗糙而幼稚……这些促使朗不断——确实跑断了腿——恳求委员会，采用战争之外的其它手段……

　　“朗博士，”瑞克开口道，“我想知道，这个信息能否改变委员会离开泰洛空间的决定。”

　　朗刚要答话，这时迟到的爱克西多闯进来打断了他。天顶星大使致歉后，坐在了朗和爱德华兹将军之间的桌子前，后者显然被搞得心烦意乱。瑞克把那则信息给爱克西多重放了一遍，等候他的评断。

　　爱克西多沉默了很久。“我……不知该怎么说，”他开口道。

　　这个天顶星人情感外露的模样，瑞克从没见过。

　　“卡贝尔，”爱克西多说，“是和佐尔同时期的人，用你们的话讲，就是‘导师’。对我来说，最好的说法是，他……他创造了我。”

　　朗和瑞克听到爱克西多的说法，不由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这么说来，卡贝尔参与了第一批生物起源性设计克隆体的创造。

　　“那，爱克西多，这消息可信吗？”

　　“将军，不会有人顶着‘卡贝尔’的名字干坏事。我深信不疑。”

　　“胡说，”爱德华兹咆哮道，“这是因维人的另一个诡计。他们想诱骗我们去这个什么……‘皇家大厅’。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拥有某种武器，他们在耍我们。”

　　“大家怎么看？”瑞克问与会者朗的一名技术员开始发言

　　“扫描仪显示讯息的来源是地下——多半就在那个我们认为是皇家大厅的建筑物下方。沃尔夫上校形容它是……”技术员翻了翻他的笔记“‘一个大小同小山差不多的平顶金字塔，顶上有立有圆柱的神殿’我们探测到，从那个建筑中发出了很强的能量读数。”

　　“武器。”爱德华兹急忙插了一句。

　　瑞克试图理清思路：“假设这些是真的，爱克西多，卡贝尔会故意请求落在自己脑袋上的打击吗？”

　　“如果这样做能救泰洛，他肯定会的。”

　　“这么说，机器人统治者可能还在。这能说服委员会吗，博士，行不行？”

　　“我猜，他们会信服理智。不过，如果我们能达到目的，而不导致破坏……”

　　“呼叫

　　GMU，”瑞克命令他的一名副官，“通知斯特林指挥官，我要他飞行侦察那个金字塔。任何人不准轻举妄动。让格兰特

　　的GMU继续开掘通道，等候我的进入命令。”

　　“那卡贝尔呢？”爱克西多说。

　　“是啊，”朗附和道，“派一支救援队——”

　　“博士，我很抱歉，”瑞克打断了他，“爱克西多，你也不必多说了。我希望在派遣部队之前，弄清楚状况。”

　　爱德华兹哼了一声。“我们会在墓地上祝福他的。”他说得很大声，爱克西多听得清清楚楚。

　　蒙面骑士总会在最后一刻到达战场，这次也是。穿梭机将骷髅中队运送到交火最激烈的战区，它们猛冲进泰洛的天空，像愤怒的大鸟般落下，捕食敌人的螯击机和突击骑兵机。守护神模式的变形战斗机俯冲而下，发射导弹、机枪扫射，战术通讯网络里爆发出一阵气垫坦克手和机甲指挥官们的欢呼声。

　　布里泰的天顶星精锐部队正与一组因维蓝巨人指挥机厮杀，米莉娅·帕丽诺·斯特林上校带着她的红色战斗机队加入了进来。

　　在因维人顺利突破

　　GMU前沿防线的地方，宽广的高地上满是弹坑、冒烟的战斗壳和攻击舰船的残骸。米莉娅的阿尔法战斗机打中了一对巨大的双子加农炮的基座，分体式起落架机关炮咔咔作响，横扫过驾驶舱防护罩和机体，熔化了叠条，多枚红头热寻导弹也在搜索着因维指挥机上脆弱的传感口。爆炸产生了忽亮忽暗的白热光，随着因维指挥机一架架坠落，战斗发出的光亮减弱了，粘稠的绿色液体流到了干燥的地面上。战斗壳陆续而来，跳跃进攻夺取失地，它们与大型舰艇来回交替地齐射能量弹，放出的橙蓝闪电形成了细长的电离辐射，狂暴地充斥着这颗卫星的稀薄空气。

　　在另一处，麦克斯的蓝色小队也以战斗员模式投入了近战，他们在支援沃尔夫战队受挫的气垫坦克队列。天空中，各自为战的变形战斗机追逐着机动性较差的因维突击机。战机上升或者下降，相撞时翻滚、倒转成一团。

 GMU主炮也开火了，带着雷鸣般的巨响加入到战斗的血腥交锋之中。基地的前部坡道上突然出现了第二波、第三波的增援机甲——Mac II重炮、圣剑机器人、斯巴达重型机器人——但是，因维人既没后退，也不投降。

　　麦克斯正在锁定视野里的两架外星战机，“拼个你死我活吧”，他想。导弹从战斗机器人肩部的发射架上呼啸而出，直奔目标而去；敌机爆裂了，变成两团火光和浓烟。战场上到处是太空堡垒防卫军的机甲残骸，那情景就像发生过一场大屠杀；与此同时，男人和女人也在接连不断地死去。

　　战斗员模式下，麦克斯操纵飞机大步奔跑，随后拉动操纵杆，用思维发令变形为战斗机模式。战机拉出一条弹道冲向天空，他要僚机跟上配合。麦克斯正准备去增援米莉娅，文斯·格兰特的脸出现在座舱内的一个对讲屏幕上。

　　“指挥官，你有新命令了，直接从上面下来的。”

　　“嗯，收到，总部。请讲。”

　　“带领你的小队去侦察一个秘密地点。飞越指定点就行了，尽量不要发出响动和光亮。骷髅一号，明白了吗？”

　　“明白，总部。请给我坐标方位。”

　　“现在就给你，”文斯说。

　　麦克斯的机载计算机正在工作，显示屏上陆续出现了目标的向量和坐标。

　　“还有，麦克斯，”文斯补充道，“务必保持联络。”

　　夜晚的阴影再度笼罩了泰洛的表面；南方天空中凡托玛星现出了一弯月形，它的尘环平面的色彩也迅速消逝了。战斗结束了——很难说是暂时结束还是永久结束，更没法说谁输谁赢。从常规来讲，太空堡垒防卫军获胜了，但当天的五百名阵亡者却永远不会知道这些。

　　杰克穿上了全套制服，来到筑有防御工事的地带。终于站在泰洛的地面上了，他一直觉得这才是他想呆的地方。此刻，他的周围人们正在忙忙碌碌：机甲拖着残骸，装甲战机输送车高速驶过，变形战斗机在进行侦察飞行。但他仍然心怀不满。他被指派参加埋设地雷，而角斗士机器人在战场上装AM-2看门狗地雷时，他只能袖手旁观。（高速塑料炸弹式的反机甲地雷R·伯克博士开发的，他也负责研发金刚狼突击步枪。该地雷配有敌我目标识别芯片，其中保存着敌方战场识别标志库，和最近

　　GMU电脑构建的识别因维侦察机和突击机的信息。）所以杰克没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角斗士机器人身上，而是跑到一旁偷听在一间前线指挥所里进行的对话。杰克知道敌人已经被彻底击败，但对下一步计划不甚了解。他预感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发生，一会儿他就听到了让人惊骇的细节。

　　防卫军收到了一条从泰洛沦陷城市发出的讯息，讯息由一个反叛小团体发出，提供了因维中央司令部的位置。骷髅中队已得到命令去侦察那个地点，虽然反叛者很明显就在邻近的同一地区，但没采取任何行动营救他们。杰克曾看过一张粗略的泰雷西亚地图，他确信很容易就能推断出那个地点的位置。如果一个小组——哪怕只有一个人——能突破进去，就可以救出那些反叛者。就差挑个合适人选了。

　　要命的是，杰克不知道他刚才的所作所为全被凯伦·潘看在眼里。杰克在指挥所后拐了个方向，准备去前线补给区，凯伦紧跟在他身后。杰克趁岗哨分心，溜进补给区拿了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和一条能量包子弹带。这时凯伦掏出了手枪，决定和杰克打个照面。

　　突然被发现，杰克吃惊地高举双手转过身来，准备估摸一下形势。但发现是凯伦后，杰克抖抖脑袋，用肩膀把她一推，走开了。凯伦打开了手枪保险，一声短促但明确无误的装弹音让杰克停下了脚步。

　　“杰克，你想和我聊聊，还是和部队指挥官谈天？”

　　“你瞧，”杰克小心翼翼地转过身，说，“我有些事要办。”他解释了那条讯息和反叛小团伙的事儿，和一个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入那里的办法。

　　凯伦一声不出地听着，突然笑了，收起枪说：“你精神失常了，知道吗？”

　　杰克做了个鬼脸，说：“凯伦，我正打算自个儿去呢。”

　　“噢不，你可不能单干”凯伦说着从武器架上抓起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我和你一起去。”

　　杰克冲她咧嘴一笑：“我知道哪里有两辆气垫摩托。”

　　凯伦把子弹带束紧。“大英雄，带路吧。”她对杰克说。

　　奥布西姆眯眼看着士兵们在皇家大厅地板上打开的深沟。他们已经向下挖掘了五十英尺深，一直通到一个狭窄走廊的屋顶，这就是主脑发现的那个迷宫般的地下工程。

　　奥布西姆又走进皇家大厅的中央广场时，主脑向他报告：“无机兽会在这个区域内找到泰雷西亚人。”

　　“很好，”奥布西姆学着用威严的语气说。

　　“还有几件事……”

　　“拣重要的说。”

　　“一队飞行机甲正在接近我们。”

　　奥布西姆扫了一眼球幕信息屏，上面出现了六架蓝色变形战斗机的全息图像。

　　“主脑，有什么建议吗？”

　　“保护主脑。启动防护罩。”

　　奥布西姆计算了能量消耗的情况。“就按你说的办，”他沉思了一会后说。

　　在主脑的液体槽底座上，泡沫室形成了。

　　“操作完成。”

　　在降低高度近距观察之前，麦克斯带领他的机队在城市上方的高空盘旋了两轮。骷髅战斗机上地形扫描仪的图像显示，泰雷西亚的皇家大厅是一座极其巨大的建筑，如同近一千英尺高的平顶金字塔，上面建有古罗马神殿，它统治着泰洛星荒凉地表上这座状如圆形祭坛的城市。扫描仪还捕捉到了城市街道里的微弱活动信号，但是信号强度不大，表明下面的移动生物比骷髅中队这之前遭遇的任何因维敌舰都要小。

　　“好，保持警惕。

　　”麦克斯在通讯网络里下达命令，此时中队正紧跟在他后面。“密切注意彼此的情况。蓝色丝绒，你去查看第一现场。”

　　“明白，骷髅队长，我这就出发。”那架变形战机答道。

　　麦克斯注视着他脱离编队，翻转机身，向目标俯冲而去。他们已经接近皇家大厅，只有不到五百英尺的高度。突然间，一个发出闪光能量的透明保护膜快速膨胀，升起，出现在他们面前。

　　保护膜迅速扩张，包住了整个大厅和单独行动的蓝色丝绒。其余的战机立即散开，向高空爬升。

　　“这是某种力场。

　　”麦克斯喊道，“蓝色丝绒，马上离开那儿！”

　　“骷髅一号，我无法控制，系统崩溃了！必须立即变形着陆……”

　　麦克斯掉转机头再次飞向皇家大厅，看见守护者模式的变形战斗机正在向下坠落。突然，在神殿的阶梯上出现了三个外表古怪的家伙——无头，恶魔般的双足机甲——它们挥舞着手臂，能量弹填满了枪口。

　　“蓝色丝绒，有客人朝你那儿去了！

　　”麦克斯在飞行员联络网里连续呼叫了两遍，但没听到任何回话。阿尔法战斗机正要着陆，这时那些机甲开火，把它报销了。麦克斯无能为力地看着变形机掠过金字塔建筑，起火爆炸，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落在皇家大厅陡峭的斜墙上。

　　“揍他们！”麦克斯下达了命令。

　　变形战斗机机腹下的导弹挂架上释放出了数枚导弹，它们四散而开，呈螺旋状轨迹射向那些无机兽，可最后只击中了皇家大厅上的防护钟罩。但敌人的火力却能穿过保护膜，麦克斯还来不及命令撤退，又有一架变形战斗机被击落了。麦克斯正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的一个僚机出现在战术网络中：“骷髅队长，雷达显示我们下方有两个友军。”

　　麦克斯记下了坐标，倾斜机身，俯身向下看，“你确定他们是自己人？”

　　“确定。敌我识别系统说是两辆气垫摩托，他们正在接近皇家大厅。”

　　气垫摩托？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麦克斯心里想。“好吧”

　　他说，“我们下去看个究竟。”

　　“呦——呼！”杰克兴奋地大喊起来，驾驶气垫摩托沿着一块干旱的斜坡而下，又急速冲上了前往泰雷西亚市中心的一条辐射形街道。“飞速奔驰，这才是生活！”

　　“傻瓜，”凯伦嘟哝着，握紧摩托的把手，加大油门试图追上他。“他会让我俩送命的。”

　　这是一款外形很酷的摩托车。它的车把手式样传统，通过与把手垂直的轴杆和车身相连。车前端底部有个像是老式地毯吸尘器的气垫。这款摩托虽是为单人设计的，但座椅和靠背是一个宽大的衬垫，必要时后舱平台上可以乘坐另一个骑手。它们快速灵活，机动性强，静音无声，操作简便，但却没有配备武器。

　　“你到底想干什么？”凯伦从一侧赶上了杰克的摩托，问道。

　　“这是营救任务，还是驾车兜风？”

　　杰克扫了她一眼，开始发表他那套“为什么自信最重要”的哲学。凯伦根本没在听，她睁圆了眼睛看着他。没等他反应过来，凯伦就举起了枪，直指着他。

　　“闪开！

　　”她大叫，飞快地射出两枪，子弹险些打散了杰克橙色的头发。

　　“呀！”杰克说，他俩的摩托停了下来。“你想干什么？！”

　　“看看这个。”

　　杰克在座位上扭过身来，看到无机兽几乎被凯伦打穿了。它身躯懒散地向下耷拉，还靠墙站立着，这让他想起了一部老动画里的角色。因维克兰无机兽滑倒在安静的城市街道上，杰克弹了弹手指，终于记起来了：“大嘴怪①。”

　　“它还活着？”凯伦问，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不可能。”

　　“那，这是什么？”

　　“我不明白，”杰克从肩膀上取下金刚狼突击步枪，“又有三个，向我们走过来了。”

　　凯伦重新拿起她的随身武器，跟上杰克。突然，几道蓝色的能量束尖啸着从她身旁擦过，打在墙上，变成一团白热的粘稠物质。她举起来复枪瞄准了无机兽，这时一股炙热的气流向她窜来，刺痛了她的眼睛和鼻子。

　　原来是杰克开火了。他的扫射打中了离他最近的一个无机兽，凯伦看见那怪物炸开、碎成几块，就像身体是空心的一样。一会儿，又有两个无机兽被击中，像瓷人一样裂了开来。

　　①大嘴怪是美国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著名动画形象，动画系列剧《乐一通》中的人物。——译者注

　　“我们快离开这里！”杰克冲凯伦嚷道，这时能量束像下雨一样从周围的屋顶上向他们俩倾泻过来。

　　凯伦跟上杰克，一手操纵着气垫摩托，一手拿枪向后扫射能量弧，依靠良好的传感器定位又干掉了两个克兰无机兽。“现在我们去哪？”凯伦的声音在热浪、浓烟和爆炸声中显得异常焦躁。

　　杰克驶上街道，指着一座像山一样的建筑。“一直向前走，那里就是皇家大厅！信号就是从那下面发出的，我想那里一定有路可以下去。”

　　“你确定吗？”凯伦有些迟疑，“我正打算掉头呢。”

　　“啊哈。现在我也想往回走啦！”

　　凯伦抬头一看，十多个无机兽挡在街道上，正要开火。

　　卡贝尔不知所措地看着雷递给他的武器，他学着拨动来福枪的控制杆，“这样可以吗？”

　　“不，小心，卡贝尔！”雷已经几乎失去耐心了。“像这样”

　　他摆弄着自己的武器，给卡贝尔做示范。

　　卡贝尔模仿着雷的动作。“哦，我明白了……你这样拿着它，嗯，你用右手，呃，等一下，让我看看，你——”

　　“把枪给我！”雷飞快地从老人手里夺下来复枪。卡贝尔有点尴尬地冲他耸了耸肩。“会把你的脚打飞的！”

　　“一时半点儿我肯定学不会。”卡贝尔承认了，“真抱歉，我从来没有在格斗技术上显露过任何天赋。要说原因嘛，那得追溯机器人统治者第一次——”

　　“别说了，卡贝尔。我们还走不走了？”

　　卡贝尔最后一次深情地环顾着这间屋子。在运作的电脑终端上，他俩看到了人类的侦察尝试，他们无法突破因维主脑部署的防护罩。但是，现在没时间继续监测情况了，因为无机兽正在逼近地下实验室。他们不能在实验室里被抓，卡贝尔拒绝妥协。他留给因维人的礼物是传粉兽，和一些生命之花种子，或许它们能使饱受蹂躏的奥普特拉星重获生机，结束接连不断的屠杀……

　　“来，瞧瞧这是什么？”卡贝尔突然说道。

　　雷咒骂着回到实验室，看见卡贝尔正指一个显示屏。上面显示力场外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骑着怪异的气垫船。

　　“他们会不会是来找我们的，雷？”

　　“别自我陶醉了。”雷说，把卡贝尔拖到了走廊里。他们能听到无机兽就在附近，炸开走廊的墙壁，闯进一个个房间。

　　“或许他们真的是在找我们。”

　　雷继续拖着卡贝尔，沿着走廊向下走。“好，就算你是对的……”

　　卡贝尔伸手抓过雷身上的一件武器，“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马上出去会会他们。”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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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赛者都相识了：机器人统治者和因维人、天顶星人和地球人、地球人和因维人、地球人和机器人统治者。肯定是史前文化在起作用；但怪异的是，这场比赛中没有一个参赛者拥有全套拼图碎片。这真是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

　　                           ——埃米尔·朗博士，《新约》





　　摄政王瑞金特在浴室里放松时，终于收到了奥布西姆的消息。

　　他的私人房间中有一个陷在地板下的浴缸，像后院游泳池那么大，浴缸四周满是瑞吉斯讨厌的各种装饰品。她以前经常抱怨：“你的玩物太多了！

　　”确实是玩物！——要知道，她的目标一直是免除物质的外部标志。摆脱低贱的状态……和佐尔的风流韵事过后，她总是这样表达对自己的世界的感受。奥普特拉曾是一个伊甸园，可是统治者的克隆战士毁坏了她的植被，夺走了那些花儿——对他们无比珍贵，至关重要的花儿。如今他们就像是一群快饿死的野兽，虽然还能靠着肉身中残存的营养苟延残喘，但内心却渴求着只有花儿才能提供的养分。

　　瑞金特爬出浴缸时吐了一口长气，他凝视着浴缸里既洁净又结不出果实的绿色液体，眼神悲哀又鄙夷。洗澡水固然是从花儿和果实中萃取的，但那是来自佩里顿的变种，只能作为真品的代用物使用。同样稀缺的还有传粉兽，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对生命之花的繁衍至关重要。所以，瑞金特不再为强健体魄而洗澡了，他只想重温美好时光。

　　的确是美好时光，瑞金特暗想。这时一名侍从走进来，给他披上了长袍。从前，瑞吉斯提醒过他：“你拐弯时方向错了。”

　　“这条路通向退化与邪恶。”那时她已具泰雷西亚人的形态，并极度渴望效仿佐尔的种族。她曾恳求瑞金特换上和她一样的新外形，但他拒绝了。他的王后、他的妻子被亵渎，他的世界遭受了玷污，她竟然还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在那时，他的心中燃起从未有过的强烈怒火。在那样的时刻，谁还会奇怪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呢？目标——亲爱的——我的目标就是征服和消耗；而玩物——军队、武器和战斗机甲——是达到目标的关键！

　　如果她还不能理解他的决心，就让她去见鬼吧！

　　然而……然而这里没有了她，又是多么空寂！现在除了身边的仆役和士兵，什么都没了。他甚至很思念最后那几天的争吵。

　　那是种压倒一切的情感。为了进行疯狂的变形实验，为了找到最完美的物理载体，她带着半数子民出逃。好让她在“大进化工程”

　　完成之后能栖居于某种形态，它与她的才智和美梦更相配，也比他的拥抱更有力。

　　“让她不得好死！”他不禁怒气冲天，快步走向前厅。

　　走进前厅后，一个信差在他面前曲膝跪下，低着头，将一支手臂放在胸前。瑞金特的地狱猫不安地走来走去，呼哧呼哧嗅着，又发出凶狠的吼叫。瑞金特用手示意它们安静，让信差起身陈诉。

　　信使递上一个音盒，便退下了。瑞金特打开了设备，开始听。

　　为了彻底听懂奥布西姆每句话中的微妙含义，他反复听了好几遍。

　　泰洛被袭。开头奥布西姆认为来袭的是微缩的天顶星人，但后来更相信入侵联军由天顶星人和某个形态类似泰雷西亚人的未知种族组成。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种族还拥有史前文化驱动的机甲飞船！要知道，史前文化只能从生命之花中获取。而有功效的花儿原产地是奥普特拉，也仅仅产于奥普特拉。看看佐尔亲自在卡巴拉、史菲利思和其它星球上试种的结果都是些什么东西，就能明白这一点。

　　“这说明什么？”瑞金特自言自语。难道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那里生命之花已繁茂成熟，正在等待采摘？

　　他把信差叫了回来：“迅速通知奥布西姆，援军在路上了”

　　瑞金特又转向自己的副官，他遮掩不住心头的激动，颈后肉甲像刺魟鱼一般膨胀起来。

　　“不能让瑞吉斯知道这件事。新大陆将是我们……我们给她的礼物。”

　　“但她得先听我的理由才行，”他反复对自己说，“只有她认可了征服之道才行！”

　　瑞金特的大手捏紧了音盒，音盒碎成了几片。

　　杰克和凯伦站在皇家大厅闪闪发光的防护罩边呆住了，不知道他们面对何物。虽然他们已躲开了敌人的无人机群，但也没时间闲逛。

　　“我说，咱们应该试试能不能进去，”杰克说道。

　　凯伦盯着力场里那些透过光看不清楚的邪恶影像，说道：“我倒觉得你该查查你的脑袋。”

　　“只是摸一下——”

　　她还没来得及阻止，杰克就伸出了手。一道闪光过后，他仰面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凯伦尖叫着冲了过去，跪在他身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她不由自主地挥着双手。“你这个傻瓜白痴！”

　　杰克苏醒过来，傻傻地看着她，接着一阵袭来的疼痛让他尖叫起来。他左手紧握住右腕，似乎那里极痛。凯伦扳开杰克的手指，把他的手拉了过来。他的手看起来比初生的婴儿还要苍白，没有一点皱褶和纹理。她让杰克躺着别动，自己跑回空转的气垫摩托，拿来一个急救包，给他注射了一管预装好的止痛针，静等药物生效。

　　片刻之后，虽然杰克还是满脸汗珠，但是药物已经起作用了。

　　他朝她露出一丝虚弱的笑容，使劲地急速呼吸着，“你刚才说什么了？”

　　“检查你脑袋的事儿？还是算了吧！

　　”，她把他失去血色的手拿给他看，“你整个人都要换新的了。”

　　“没啥大不了的，”，杰克喃喃地说：“反正原来那个也用得差不多了。”

　　“真高兴你这么说。”凯伦笑着扶他站起来，“我们回基地去吧。”

　　他们向摩托车走去。可是一阵金属机甲的脚步声传来，他们又不得不退了回来。五个地狱猫从角落里窜了出来，不知为何，它们没有扑上来，而是滑动着停了下来。这些无人机散开成扇形，逼近两人。他俩慢慢朝一辆气垫摩托后撤，凯伦掏出了炸弹。

　　“乖猫咪，”杰克的声音很冷静。“数到三，我们就跳上摩托，”

　　他从嘴角悄悄地对凯伦说。

　　“但是——”

　　“别担心，我来驾车。你拖住那些家伙。”

　　凯伦将手枪扳到全自动档，“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一、二——三！

　　”他大喊道，两人跳上了摩托。这时两个地狱猫朝他们一齐扑来，凯伦在空中击中了它们，碎片如雨点般落在摩托上。杰克脚踩发动引擎，车发动了。

第三个地狱猫想要和他们并驾齐驱，凯伦一枪打穿了它，子弹正好击穿了它那闪光的眼睛。她一支手臂抱住杰克的腰，同时向后射击，杰克驾着摩托打了一个急弯，转入一条小道。

　　“我们去哪儿？”她喊道。

　　“向左！

　　”他回答，这时又窜出两个地狱猫，它们从山墙顶跳到了街面上。

　　凯伦在后舱座位上扭着身子，射出一排子弹，打断了其中一个的腿，但是其他无机地狱猫继续加入追击；她数到十一个之后，停下来不数了。

　　“还有多少燃油？”她想了想问道。

　　“消耗得飞快，”杰克答道。他举起了受伤的手，诙谐地问：“有好主意吗？”

　　“有呀。下回再有这种事儿，你提醒我，让你自己走掉好了”

　　“骷髅中队长，我找到他们了，”一架变形机传来证实信息。

　　“他们同乘着一辆摩托车，在皇家大厅西面两条主干道之间的连接道上。他们身后有十几个敌人。”

　　“蓝色淑女，他们看到你了吗？”

　　“嗯，没有。他们正忙呢。前面的地势很糟糕——都是弹坑和倒塌的房子。”

　　“你能带他们突围吗？”麦克斯问她。

　　蓝色淑女沉默了片刻，说：“我看可以。”

　　“我绕过来掩护你。”

　　“我要动手了，”女飞行员对她的贝塔机搭档说：“贴近他们，保持直线……”

　　“你们两个，把头抬起来”一个女声从气垫摩托控制面板的扬声器中传出。

　　杰克仿佛听到了什么，但又怀疑力场不仅打伤了他的手掌，还有其它器官。凯伦一直在后舱座位上向后射击，但是她每消灭一架敌机，就会有另外两架跟上来；像是有个操控一切的智能生命在指挥这场追逐。

　　杰克只好又向皇家大厅方向拐去，想从前面的废墟中找出一条路。这时，那个没有明确来源的怪声音又出现了。

　　“抬起头来！”

　　这次连凯伦也听到了，杰克才明白不是幻觉。“一架阿尔法，”

　　凯伦边说边用空出的那只手指给他看。他抬起头，看见一架变形战斗机正在低空飞近，试图跟上气垫摩托。

　　“你俩离家太远啦，”驾驶员说：“我是来让你们搭便车的，收到请回话。”

　　“我们很乐意，”杰克答道。发觉变形战斗机没回音，他又补了一句：“但愿她没改主意？”

　　凯伦停下射击，头伸过杰克的肩膀观察着。她猛拍了一下杰克的肩膀：“你这个笨蛋，快用通讯网络！”

　　杰克这才惊起，打开网络，向战机确认应答。阿尔法战斗机射出两枚导弹，干掉了一半地狱猫部队；接着战机分离开，后面的贝塔机垂下了一架硬梯子。

　　“抓住它，”杰克对凯伦说。

　　他们再次接近了城市的中央广场，这一地带见证了多次战斗；他们从一个大弹坑的边上绕了过去。

　　凯伦收回武器，利用杰克的肩膀保持平衡，在座位上跪起抓住梯子，变形战斗机的吹出的热气直扑在她的脸上。

　　过了一会儿，凯伦在风中喊话：“杰克，快上来！”

　　杰克伸出受伤的手，但觉得有些不便，于是松开了握紧前刹的那只好手。凯伦在梯子上蜷曲着身体，斜倾着想帮他一把。就在这时，两只地狱猫突然从一个小巷里冲出，直扑摩托。杰克立刻发现了它们，反射性地抓住摩托的把手，却忘了那只手有伤。

　　一阵巨痛袭来，就像液体炸弹击中了手臂似的。气垫摩托立时失去控制，向右一偏，冲向大弹坑的边缘。

　　杰克感觉自己飞离了变形的驾驶座，被甩到空中。在这一瞬间，他不知自己是否还神志清醒。因为他似乎看见眼前悬浮着像柱子一样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两个柱子，它们被一个漂浮、但没有明显特征的球体隔开了。他撞在柱子的顶端，与此同时听见气垫摩托坠毁在下方烟雾重重的弹坑里。他手脚并用，想寻找支撑点，却很快发现自己正在向下滑……

　　他撞在那个球形物上，但根本来不及抓牢，要是他的双手能变成吸盘就好了。紧接着，他开始缓慢下滑，身体与光滑的球面间发出锐利的摩擦声。

　　“啊……”泰洛的寒夜里只听见他的尖叫。

　　杰克设法用指尖成功抓住了较低的柱子的棱。他憋住呼吸悬在那里，鼻子卡在柱子的凹槽上，而贝塔战机在围着他打转。突然，他感到手上不对劲……

　　杰克松开双手尖叫着，记起了当年在军校对付一名士官生的把戏：火烧脚心①。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双腿立即失去了知觉。

　　他屁股着地，头晕目眩、疼痛难忍，嘴里不停说着为自己打气的话。但还是嘀嘀咕咕，挣扎着站了起来。

　　六双发出寒光的眼睛出现在弹坑的浓烟中，正在向他靠近。

　　①一种把火柴偷偷塞进鞋底点着的整人玩笑。——译者注

　　“你能看到他吗？”凯伦从梯子爬进战机的座舱，向贝塔机驾驶员询问。

　　“不能，”驾驶员答道，带着一丝怒意。“生命探测仪有信号，但是下面的烟雾太浓了。”

　　凯伦从舱盖向外看着，“我们得回去。”

　　“真是意外，你怎么不想找死了啊！”

　　“嘿，瞧那儿，”凯伦说，“我们就过去——”

　　“跟能解决争端的人说吧，”驾驶员打断了凯伦的话。“骷髅队长，我已经找到了其中一个，”她通过通信网络说：“第二个只好听天由命。气垫摩托报销了。”

　　凯伦听见麦克斯·斯特林指挥官答道：“重新组织行动。但别再添乱子了。一旦情况不妙，你们就离开那里。”

　　“明白，指挥官。重新组织……”

　　杰克摸了摸臀部的手枪皮套，倒吸一口凉气。武器没了，猫型无人机恰好挡在他和摩托残骸之间。否则，杰克肯定能自己从浓烟中把它找出来。他环顾四周寻找出路，发现了一个外表古旧的建筑物上有个部分损坏的拱门通道。虽然双腿阵阵颤抖，他还是毫不迟疑地跑了过去。

　　一会儿，他就看到眼前出现了宽阔的台阶，它通向拱门另一侧的一个带廊柱的平台。无机兽就在身后不远，传来哐哐作响的脚步声。

　　但刺眼的浓烟中还有另一个声音，那是贝塔机垂直起降信号灯发出的。杰克知道战机正在变形，下降。要命的是它把方向选错了，在他和赶来救援的战机之间有六个无人机。

　　杰克决心尽力坚持下去；变形战斗机会解决那些敌人，等到边界上的敌人扫清之后，他再现身。他一跛一跛地爬上台阶，加快脚步走向那个建筑。

　　突然，一个地狱猫窜到杰克面前。他站着没动，等敌人扑来时才滚到一根柱子后面。他和地狱猫近在咫尺，它调转身，再次冲了过来，杰克迅速爬上了柱子的底座。地狱猫撞在柱子的另一侧，发出一声巨响。但它用爪子紧紧地夹住柱子底座，差点就扯断了杰克抱着的那个部位。杰克像是障碍滑雪一般，沿着平台从一根柱子跳向下一根柱子，只领先发狂的敌人一步。

　　他已经跑到了这排柱子的末尾，在一级台阶上步伐不稳，跌了一跤。地狱猫就在他脑袋上方咆哮，准备他一翻身就猛扑上去；正在这时，杰克听见有人开火了，一阵凶猛的火力把地狱猫打得七零八落。热浪和冲击波扑面而来，他立即倒地翻滚躲避。

　　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杰克以为自己在做梦。他看见一个头顶无发、天庭饱满的老者，留着两英尺长的雪白胡须。

　　“干得好！孩子，干得好！”老人用天顶星语向他祝贺。

　　杰克摇摇头想清醒一下。在老者身后有个和杰克差不多年纪的英俊青年，头发染色，身披长袍。他正在摆弄一支突击步枪。

　　“你们是，反叛军吗？”杰克磕磕巴巴，不知自己说话是否得体。

　　卡贝尔惊讶地后退了一步，这个人竟然懂老帝国的通用语。

　　“反叛军？不。但讯息是我们送出的。我是卡贝尔，这位是雷”

　　雷点点头，用一种杰克从没听过的语言说了句什么。

　　卡贝尔点点头，拉着杰克站起身。“你的船”，他说的很快，“我们必须上你的船。”

　　“但是——”

　　“快！没有时间了！”

　　卡贝尔和雷把杰克夹在中间，向贝塔降落的地方跑去。杰克想警告他们还有无人机，但疼痛打断了他的话头。况且，这两个泰雷西亚人似乎对情况很了解。

　　透过眼前的浓烟，他们看到橙白相间的光在闪动。杰克听到贝塔机近距武器特有的嗒嗒射击声，随即又传来了爆炸声。他真希望，那一声意味着最后一个无人机也被消灭了。这时，杰克倚在卡贝尔身上；雷则穿过一片白色磷光碎片，向前移动。

　　所有的枪声一下子都停止了，和枪声起来时一样突然，只有凯伦的声音在可怕的寂静中回响。

　　她在喊杰克的名字，但他虚弱得无法回答。雷和卡贝尔用杰克听不懂的语言简单交流了几句，便夹着杰克向凯伦声音的方向跑去。他们终于接近了变形战斗机，听到了战斗机的嗡嗡声，感到推进器发出的热量正从大弹坑底部扩散开来。

　　杰克看见航行指示灯的亮光，如释重负气地叹了一口气。卡贝尔用天顶星语言发出了致意，片刻之后凯伦就回应了他，指示他们举起双手走过来。

　　两名泰雷西亚人在烟尘中出现时，凯伦正蹲在变形战机一侧的后掠机翼旁，保持着战斗姿势。卡贝尔和雷把杰克放在地上，杰克模模糊糊看到凯伦一脸的惊讶。她先说了几句话，杰克没有听清，之后她又向贝塔机打开的舱盖里发问。

　　卡贝尔走上前去和她打了招呼。

　　杰克听见她紧张地笑了起来，她压低了手上金刚狼突击枪的枪口，对飞行员又重复了一遍卡贝尔的话。

　　“不，我发誓”，凯伦肯定地说。“他说的是：‘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你没开玩笑吧。”






第十二章

[image: 02]




　　卡贝尔是一个宽厚、爱好和平的人，这让我们印象深刻。我明白，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他提议我们，在深度太空中预先安排好与机器人统治者会面，牺牲那个他们追逐的东西（史前文化母体）。他才详尽描述了机器人统治者波及第四星区的白色恐怖，现在却又说，还有机会与他们和平共处。极有同情心的人才会那样想。

　　                              ——《瑞克·卡特将军航行日志》





　　“你们胆大妄为惹的乱子，我不想多说了”两个小时后，文斯·格兰特正在发怒，“卡特将军要求宽大处理，这是我没关你俩禁闭的唯一原因。如果他知道所有细节，我肯定他也会改变主意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凯伦和杰克费力地吞了吞口水，一起答道：“是，长官。非常明白，长官。”

　　格兰特愤怒地瞪着他们。他的大手抵着桌面，但这会儿正直直指向这两个拘谨立正着的少尉。他们一小时前才回GMU，只在医务室呆了一会儿就被带到格兰特的办公室。杰克的右臂垂在吊腕带上，削去了一些头发，额上缠着绷带。凯伦的境况稍好一些，因此，指挥官的高射炮火力向着她来了。

　　“我对你的期许，本该和对他的一样”格兰特指着杰克，继续说道，“学员潘，我希望你表现得更好。好更多！你是否明白，你们自作主张的救援行动会导致什么其它后果？你有没有想过，救援行动让很多人面临险境？啊？”

　　凯伦感到透不过气来，“我明白，长官。我错了，长官。”

　　格兰特吃惊地盯住她，“‘错了’，潘——道歉了！好吧，这是你起码该做的。现在我想知道，是你们哪个想出了这个好主意。”

　　“我记不起来了，长官。”凯伦说，双眼直瞪着前方。

　　“真的吗，”格兰特嘴角向上微翘，目光在凯伦和杰克身上扫来扫去，“啊哈，阴谋团伙？”格兰特两手叉腰，横跨了一步，黑眼睛闪闪发光，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杰克。“还有你，贝克……生来就是大英雄的，贝克。”格兰特走到他的身后，“听说，你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是吗？”

　　杰克抬起眼睛。“是的，长官，”他小声说。

　　“少尉，要是你运气好，到最后还能给环卫班开开涡轮喷气机吧！”

　　杰克脸色苍白，“我很荣幸能为环、环卫小组飞行，长、长官。”

　　“贝克，我敢说你会喜欢的。”

　　格兰特回到他的桌子旁。“俘虏在哪？”他向一个副官问道。

　　“在起降缓冲区，长官。穿梭机和骷髅中队正在等候指挥官的命令。”

　　格兰特最后横了潘和贝克一眼。难以置信，他俩会意外碰到那两个泰雷西亚人，这次外出兜风居然解了防卫军眼前的燃眉之急。但即使结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也不能轻率处理违纪事件。

　　文斯认识凯伦的父亲，也了解他们父女之间的摩擦。如果凯伦现在被降级，她就投靠无门，只能跟随父亲哈利·潘博士从事研究工作了。不过，麦克斯已请求文斯尽量从轻处置。看来他和瑞克是为鼓励凯伦的独立抗争意识而求情，他们也为贝克求情了——后者是怎么回事，文斯还没完全琢磨清楚。贝克的独立抗争意识已经太强了。

　　“上尉，带俘虏上穿梭机。至于这两位，”他靠在椅子上说，“呆在营房里，不准外出。我不想再看见他们的脸。明白吗？”

　　凯伦敬了个军礼，杰克也使劲行了个礼。

　　“是！”

　　“立刻带他们离开这里。”

　　杰克跟着凯伦离开了办公室。“等我们挨过了这次，没准要六个月之后，一起吃顿饭怎么样？”他压低了嗓门问。

　　凯伦忍住没笑，“贝克，六年后再来试试吧。没准到时候我会想和你聊聊呢。”

　　杰克做了个鬼脸，这办法没用。不过话说回来，至少他那一罗筐英雄故事里又多了几个传奇。

　　瑞克希望尝试审讯俘虏，但委员会还没接到他的请求。他已直接向朗陈述了理由：这两个泰雷西亚人是笔军事资本；假若他们是联络

　　GMU的那个小组，那么他们对因维人军事指挥调控的了解就极为重要了。朗对他说过：“我们会在报告上写清楚的”。

　　爱德华兹仍不相信泰雷西亚人的讯息可信，但委员会还是得到了爱德华兹将军的意外支持。最后，瑞克拟定了审讯委员会的成员，有四名全权大使——朗博士、爱克西多勋爵、贾斯汀·赫胥黎和奈尔斯·奥博斯坦，和四名太空堡垒防卫军成员——瑞克自己、丽莎、爱德华兹和莱因哈特。

　　八名审讯委员会成员，和安保、秘书、翻译等其他人员都聚集在委员会的简报室里。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有一张桌子，和两个能俯视右舷船舱壁的矩形观察窗。泰洛星尽在人们眼中，而由于SDF-3所处的位置，凡托玛星变成了一弯细长的、不引人注目的月牙。这时，卡贝尔和雷被护送进来，坐在桌子的一端，他们对面坐着贾斯汀·赫胥黎——地球联合政府的高级大法官，和奈尔斯·奥博斯坦——前任议员和现任纪念碑市的地区立法长官。

　　瑞克听见有人在急促地喘气，他斜过身子向左看，只见朗从座位上探出了半个身子。

　　“是你吗？”朗向那个年轻的泰雷西亚人问道。

　　朗思绪飞驰，回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天。那时

　　SDF-1刚刚降落地球不久，他正站在舰内一台数据显示屏前，这时一张长着杏仁眼的清秀脸庞映入了格罗佛侦察队的眼帘。接着，一个重新改装过线路的机器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了他们中间，朗试图启动那台大型主机，却出其不意地接受了脑力提升，他的生活也从此改变……

　　“是你吗？”

　　这个身披斗篷的泰雷西亚人露出迷惑之色，他在座位上转过身来，以为朗在和他身后的什么人说话。

　　“佐尔，”朗颤抖着说——瑞克还从没见他这样抖过，“你，你就是那个……”

　　卡贝尔故意清了清嗓子，笑着把一只手搭在雷的肩膀上。

　　“不，”他笑了起来，“不是他。可能眼睛和嘴有些相似，但他不是佐尔。佐尔在很久以前就死了。”

　　朗这才回过神来，说：“当然……我知道。”

　　卡贝尔顺着朗的目光向桌子另一头看去，发现了一个外表非同寻常的人物：身材比例发育不正常，乱糟糟的红头发，额上排满皱纹。这个泰雷西亚人惊讶地张开了嘴。

　　“卡贝尔，欢迎你，”爱克西多平静地说，“朗博士认错人了，但你没看错。”

　　“可是，爱克西多，这怎么可能呢？”卡贝尔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心想是不是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最后，他又盯住了爱克西多。机器人统治者制造的第一批生物起源性设计克隆体！

　　就是这个人，机器人统治者把巨人矿工变成战斗工具之后，卡贝尔迫于压力改变、再造了他的历史……

　　情节一步一步展开了SDF-1（卡贝尔称之为“佐尔的船”）在地球迫降，大约十年后天顶星人紧跟而来，一场争夺太空船的战争爆发了。

　　卡贝尔正襟危坐，留心听着每一件事，他只偶尔提供一两个日期，或其它细节。

　　“那么，你们击败了天顶星舰队？”他极为震惊，“近五百万艘战舰啊……”卡贝尔突然兴奋起来：“也就是说，你们有母体！

　　你们肯定有，不是吗！”

　　“我们没有找到，”朗答道，“我们搜索——”

　　“不，不，不，不，”卡贝尔激动地说，他摇着头，白胡须像旗帜般舞动。“母体肯定在那儿！不难猜想，你们搜查了折叠发生器。”

　　瑞克，丽莎，朗，和爱克西多面面相觑。

　　“嗯，不是这样，”朗说，他几乎是在道歉了，“我们不想草率地乱动折叠装置。”

　　卡贝尔“砰”地一拳砸在桌上：“它就在那儿！母体藏在折叠发生器里！”

　　朗摇了摇头。

　　“为什么会这样？”卡贝尔问，有些动摇了。

　　爱克西多答道：“凯龙毁坏了这艘船，卡贝尔。它的残骸埋在地球上。”

　　卡贝尔局促地安静下来了。他的一只手撑着额头，像是不堪忍受极大的痛苦。瑞克看见他神色焦虑，凄苦而惊恐。

　　“可是……你们不明白，”卡贝尔又开口说，“轻微的碰撞毁坏不了那设备。它肯定还在——第四星区的唯一史前文化来源——机器人统治者已经离开泰洛去寻找它了！”

　　“离开，去哪去？”瑞克急切地追问。

　　“地球，指挥官，”雷答道。

　　“我的上帝，”丽莎说。

　　爱德华兹和瑞克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他俩脑海中闪现出赞德、莫兰和伦纳德的名字。那位战区元帅警告人们地球易受攻击的场面历历在目。瑞克胸中升起一股难以抵抗的恐惧，他差点没嚷出声来。

　　“不过你们还可以赶上他们，”卡贝尔说道，“虽然机器人统治者的母船都有超光速驱动器，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史前文化储存器来进行超太空折叠。用你们的时间计算，他们已经出发十年了。你们可以和他们会面，交换史前文化母体以达成一致。他们肯定不想和你们的星球开战——有那么多的星球他们可以去呢。”

　　卡贝尔的声音变低了，发觉没有人在听他说话。这一刻让他下了决心，把不久前长老们离开泰洛一事憋在心里。他心里想，长老们肯定在冷酷无情的太空中孤立无援。

　　莱因哈特准将嘲讽地说：“远征任务就是想防止发生一场这样的战争。我们来告诉机器人统治者，地球上没有他们找的东西。”

　　“真倒霉，我们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朗又说，“因维人的进攻损坏了我们的折叠装置。我们以为这是和泰洛结盟引起的……”

　　“你们应该带上你们需要的东西回家去。”

　　“确实如此。”

　　卡贝尔张大眼睛直盯着自己的双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为什么给我方部队发来那个讯息？？”瑞克插话了，急于回到审讯的中心议题上来，“那边局面如何？”

　　卡贝尔简要说明了因维人这次征服泰洛的情况。他描述了防卫军在战斗中遭遇的那些因维战斗机甲，还说出了它们的名字：突击骑兵机，螯击机，指挥机，无人无机兽——包括斯奇姆、克兰、奥迪昂和地狱猫四种。

　　“他们的军队是‘执行者’，”他对委员会说，“实质上没有独立意志。只有个别进化了的个体——这些人是‘科学家’。但是主脑控制着所有的人。”

　　“主脑？”爱德华兹说，“是什么鬼东西？”

　　卡贝尔捋了捋胡须。“它勉强算是一部电脑——但很特别，你或我的种族都造不出来。我们认为，它和因维人留在奥普特拉上的一个更大单元连接在一起。不过，如果你们能找到他们放在泰洛皇家大厅的那个，你们就能在这里打败他们。”

　　“他们设置了力场，”瑞克说，他的目光转到卡贝尔身上，“到此刻为止，我们还没法穿过这个力场。”

　　“将军，不如进行一次局部精确打击？”奈尔斯·奥博斯坦提议。

　　卡贝尔站起来道：“地球人，请别这样做。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请求什么，但是我们的人民就囚禁在那里……”

　　瑞克神色沉着，让老人安心。“我们不会轻举妄动。但是，卡贝尔，确实得有条路让我们进去。”

　　“你们可以从我们出来的那条路进去，”雷突然说，“卡贝尔会为你们画张地图。”

　　卡贝尔飞快地瞪了他的助手一眼。他希望把佐尔实验室的秘密保守得更久一点，但现在他也明白不可能了。“当然，我会画的。”他对瑞克说。

　　爱德华兹联系上了GMU控制台。“很明显，格兰特也想到了这点，”爱德华兹报告说，“他已经派出了沃尔夫战队。”

　　“那台电脑非常宝贵，”卡贝尔极力恳求，“必须让你们的部队明白：有办法让它停止工作，不必破坏它。它会为我们发挥巨大作用。”

　　爱德华兹摸摸面罩，阴险地盯着卡贝尔。

　　它非常宝贵，控制着所有因维部队……它会为我们发挥巨大作用。爱德华兹琢磨着这些话，想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鬼主意。

　　“听我的命令，”趁着其它人都没注意，他对通讯机说，“让幽灵中队做好出发准备，我要亲自率队出击。”

　　审讯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爱克西多和朗博士又单独和卡贝尔、雷会面。军事将领们已经离席，去商议应对卡贝尔所说的因维主脑的最佳策略。而朗明知违反规定，仍带着两个泰雷西亚人来到SDF-3工程区，进入放置空间折叠发生器的货舱。一路上，卡贝尔讲起了泰洛历史和社会政治剧变，这些变化为泰洛大转变和机器人技术统治者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与一个小时前的卡贝尔一样，朗和爱克西多也听得全神贯注。

　　他俩曾试图利用在SDF-1和天顶星旗舰上找到的资料拼凑出漫长岁月中的故事，如今终于有了一个见识广博的人补上了所有的漏洞。现在可以证明了，那些资料真实性不够。连那些从别处传来的消息也不可信。同样错误的，还有朗设想中未来将发生的事件、他花费无数时间组合出的时间表、和他得出的事件原因与解释。

　　卡贝尔谈到佐尔时，就像是在说一位造物主。在许多方面，泰洛的故事就是佐尔自己的故事——他生来血统高贵，是一位议员的独子，过早地死在瑞金特的新式部队手中。卡贝尔详细叙述了佐尔在奥普特拉星上的非凡发现，其后史前文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创造天顶星人，和一派政治精英的成长；还有那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战争，和一个寻求新等级平衡的反叛者……

　　听到这些，朗明白了：佐尔——卡贝尔以前的学生——把史前文化传播到了星系间，但没有对机器人统治者严格保守史前文化的秘密。在奥普特拉和佐尔死前播种过的许多地方还有生命之花，但因维人发现它们既不结果也无法利用，因为传粉兽也没有了。同时，机器人统治者虽然有这些古怪动物，却永远失去了母体——而只有它才能从生命之花中召唤出史前文化。佐尔早就明白，没人能从他的发现中获益。他终于把自己逼得半疯，认为自己能设法控制全局，把这个永生的礼物拆成几份，分发到宇宙中去。

　　爱克西多和朗也知道了一些卡贝尔的事，他、佐尔，和其他几位泰洛科学家仔细权衡后，拒绝奉行机器人统治者采取的危险策略——一条代价高昂的强胜之路。机器人统治者离开后，卡贝尔和他年轻的助手雷一直在尝试重现佐尔的成就。但卡贝尔现在开始相信，这个过程更多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永远不可能用纯科学的方法从生命之花中唤出史前文化——它必须是自觉自愿地生成的。

　　卡贝尔评价机器人统治者时，朗感到自己越来越疲惫。这次远征任务的结果与预期完全相反，真让他茫然：他们把地球留在后方，敞开了大门等着机器人统治者到达。朗不禁想到，和这样一个种族和平共处是绝对不可能的。地球的命运取决于无能的伦纳德和南十字军，这念头更让他不寒而栗。

　　一走进折叠发生器货舱，泰雷西亚老人模糊不清的泰雷西亚式发音就变成了纯科学术语。电脑充当了他们之间的解释程序，卡贝尔一边检查发生器，一边和朗用数学和图表交流。朗很惊讶，这个泰雷西亚人能很快调整、形成新思路，以适应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研究。

　　“但是，你们有进行一次折叠的史前文化储量，”过了好一会儿，卡贝尔说，“事实上，足够一个小型舰队用的。美中不足的是，反射驱动引擎没有充足燃料。”他知道朗没听明白，便飞快写下了一段说明程序。有时，还得请爱克西多详细解释某个字句。

　　朗注视着屏幕上一长串难懂的全息画面。他思考了一会，对卡贝尔有些尴尬地笑了，说：“现在我明白了。”

　　他的研究小组绝不会想到，史前文化与燃料（燃料为反射驱动引擎提供能量）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作用，而这是折叠的前提条件。

　　“卡贝尔，但是这需要有一种磁性单极矿石。”

　　泰雷西亚人急躁起来，“是的，当然。那又怎么样？”

　　“我们没有生产这么多原料的设备，”朗告诉他，“就算我们有，也需要有更多的时间……”

　　“废话，”卡贝尔轻蔑地说，“那里就有你们需要的足够矿石。”

　　朗和爱克西多顺着卡贝尔的手指向舷窗外看去。

　　“凡托玛星？”

　　“爱克西多，你忘了有一个时期天顶星人都是矿工吗？”卡贝尔问。

　　这个问题让爱克西多有点难堪。“我记得，卡贝尔。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挖的是什么。”

　　卡贝尔扭头对朗说：“你们利用那个基地可能有些困难，因为它是按适合天顶星人的尺寸设计的；但矿石就在那里，等着被开采。”

　　朗走到舷窗前，长久而专注地看着这颗巨大行星的翡翠色月牙。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体积极小的泰洛星上，想起了SDF-3离开地球很早之前的一个不祥预兆。那是SDF-3上的身形调整室，和布里泰的微缩战士。

　　爱克西多站在他的身边。“先生，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吗？”

　　朗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时间。”

　　天空中发亮的是星辰。乔纳森·沃尔夫对自己说，快到隧道入口了。他从气垫坦克上下来，凝视着泰洛无与伦比的夜空。但那些闪耀的光芒中有一个不是星星——那里有他渴求的东西。

　　那颗不会眨眼的星星就SDF-3，明美在那里，也许能听到他的心愿。过去的两天里，沃尔夫时时刻刻都想着她。第一天的战斗间隙中，他回想起那天明美在运兵舰货舱里祝福、拥抱他，她的脸庞和她秀发散出的芬芳。沃尔夫不知她是怎样迷住自己的，也许她会用魔法。一切都太突然，太不循常轨了。他原本只是想献献殷勤，从未想过她会有所回应。他问自己，要是凯瑟琳会怎样呢？她是否也会凝视着夜晚的星光，搂着他们独子的单薄肩膀，为他送上一个穿越星系的祝福呢？虽然他已经遗忘、违背了发誓要信守的诺言，但他们的婚姻仍迫切需要第二次机会。

　　今晚怎么会有这么些奇怪想法，沃尔夫陷入了沉思。

　　“长官，一切就位。”一名中尉在他身后报告。

　　沃尔夫飞快地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要有秩序地前进，中尉，”他提醒着，“分成两组，别搞突然袭击。嗯，我们的通讯兵在哪？”

　　中尉喊道：“奎斯特！”一个身材矮小，壮实的突击队员快速走了过来。

　　“下士，你要像胶一样粘着我”沃尔夫告诉他，“随叫随到，明白吗？”

　　“明白，长官。”

　　沃尔夫上下打量着奎斯特，“好吧，我们开始干。”

　　中尉带领队伍穿过烟尘，向地下走廊进发。他们知道那架骷髅中队贝塔机的确切降落地点，因此不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入口的位置。贝克，这年轻人很狂热，但至少记性不错。沃尔夫不得不承认：他对这片废墟的记忆和实际情况极为接近。

　　沃尔夫示意所有人在入口处停下。他向黑暗中窥看，又瞧了瞧身后，四辆气垫坦克正在后方警戒。走廊高大宽敞，但却容不下机甲通行。从这里向下可以看见楼梯、下面一层走廊，和一些圆形浮雕般的巨大棱镜。

　　沃尔夫想起了祖父，他在一场无人记起的小规模印度支那战争中坚持写日记。那时，杰克·沃尔夫经常身怀手电筒和黑火药手枪，和几只地下道老鼠共同面对难题。沃尔夫一边检查着爆破机的保险装置，一边不由地笑了：他想起了祖父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随身物品、蜘蛛和老鼠。如今他身旁是无智能的猫式无人机，和其它许多他们肯定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不管怎样，事情一点没变：这是稚子的探求未知之旅。

　　“让‘巡行者’过来，”沃尔夫命令。

　　两个蹲伏式双足机器人探照灯走上前来，强光射进洞里。

　　沃尔夫和他的部队跟着它们，向下走去。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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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在因维人里找一个爱克西多型的人物，那肯定是科学家泰斯拉（原文疑误），瑞吉斯其它的孩子没人能比得上他的才智和人格。然而有趣的是，虽然泰斯拉颇有瑞吉斯的风采，但天性中更多遗传了瑞金特的性格。人们只能怀疑，由于因维女王只采用了佐尔做唯一的原型，所以错误地将某些特征赋予了男性，而将另一些赋予了女性。瑞吉斯那些拥有人类形态的孩子：玛琳、茜拉和考克，便是绝佳的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不是该为瑞金特的生物性退化行为负责？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泰斯拉向瑞吉斯汇报了泰洛星上发生的麻烦。他是瑞金特的一名“科学家”，瑞吉斯认为这称呼相当可笑。同时，他也是卡巴拉飞船的现任指挥官，这艘飞船负责将各种生物送回瑞金特在奥普特拉上的动物园。泰斯拉从前大概是个幸运儿，但瑞吉斯却渐渐开始怀疑他看似超脱的种种钻营；由于泰斯拉已经和她疏远的丈夫结成了同盟，她现在完全不信任他。泰斯拉总让她想起了瑞金特，他的黑眼睛同样闪闪发光，他的触角也同样肿胀发红。泰斯拉告诉她，瑞金特已经从奥普特拉星另外派了两艘飞船以应对新的紧急情况，除了这个细节，泰斯拉没有说起任何泰洛星上的情况。

　　“这么说，他又把自己套进了另一个死结。”瑞吉斯冷笑道。

　　“可能是很混乱，陛下，”泰斯拉勉强向她行了个半心半意的礼，“也许是一团乱麻。但不能说是个‘死结’。”

　　此时二人正在普拉西斯星上，从卡巴拉船上来的一架穿梭机已经卸货完毕，带来了各种补给和样本。这艘星际飞船由标准组件的推进器和来自十二颗星球的运输舱组成，停泊在靠近普拉西斯的卫星轨道上。卡巴拉飞船的船员们都是卡巴拉星球的土著，外表就像熊一样，那颗星球上有充足的史前文化能量块用作飞船动力。

　　这时警卫报告，一名副官要向泰斯拉汇报。获得瑞吉斯的准许后，副官立即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手脚上铐的普拉西斯人。

　　这一对普拉西斯人长得很漂亮，由泰斯拉精心挑选，即将送住瑞金特的动物园。瑞吉斯打量着她们：高个儿，毛皮厚实光亮，有泰雷西亚人的特点，裸露的皮肤和适于战斗的狭长粗陋装束正相配。确实，瑞吉斯特别喜欢普拉西斯人和她们那颗丛林覆盖、物产丰富的星球，但这些都比不上普拉西斯火山深处隐藏的魅力。

　　不过，泰斯拉对她在这里用起源坑创造性地改造生物进化过程一无所知，这是瑞吉斯的秘密试验。

　　“要我把这两个人带上船吗？”泰斯拉的副官问道。

　　泰斯拉走近普拉西斯女人，想更细致地察看一下。这时，那个个子较高的女人开始朝他吐唾沫、咒骂，又疯狂地扭动想挣脱镣铐。看守走过来制止，却被她在手上咬了一口。“魅力十足，”

　　瑞吉斯暗想，“但到底还是个武士。”

　　最后副官找来武器打中了她俩；两人都被打晕了，倒在地上呻吟。

　　泰斯拉点点头，双臂交抱在胸口，这是他在下属面前特有的动作：“好，她们会就范的，”他对士兵们说，“把她们看牢了。”

　　瑞吉斯看着两个女人被带了出去，冷笑一声：“我的丈夫没有宠物就活不了。他不提高自己的进化层次，却沉迷美色，用来保持那种自欺欺人的优越感”瑞吉斯怒视着泰斯拉，觉得他外表可厌，很多方面比他船上运的生物更低等。“奴才，这次你给他运来了什么？”

　　泰斯拉没理会这个蔑称，答道：“陛下，请随意检验我们的货物。我们从卡巴拉星、史菲利思星、嘎鲁达星、佩里顿星和现在的普拉西斯星上挑选了样本。只要在海顿四号星上稍作停留，货舱就装满了。”

　　瑞吉斯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科学家。“海顿四号星？”她的语调极为关注，“你仔细考虑过这一行动的可能后果吗？”

　　泰斯拉耸了耸健壮的肩膀，“陛下，会出么麻烦呢？海顿四号星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吗？”

　　瑞吉斯暗想：海顿四号星不属于任何人。撇开这些囚犯不说，泰斯拉自己也很难活着离开那里。

　　她的丈夫即将犯下大错，但她不想多管闲事。

　　扬声器里传来掺杂着静电噪声的沙哑声音，贾妮斯从电动羊的梦境中①醒了过来。她微睁一眼，瞥向床尾，看到明美正走向房间另一边，去调广播的音量。

　　“这么晚啦。”贾妮斯大声说。

　　明美吃惊地转过身来，手指放在嘴唇上：“我不是有意吵醒你的。”

　　贾妮斯坐起身来打了个呵欠：“我知道。”她睡了一个小时，那时明美刚刚离开她们的新住处，不知去了什么地方。“那是什么？无线电收发机？”

　　①这里指的是菲利浦·迪克的科幻名作《机器人梦见了电动羊》，也就是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原著。——译者注

　　“嗯，可能是个倒频器。没人告诉我乔纳森的事情，我想也许能从这里听到些战况报告。”

　　贾妮斯站了起来，细看这台扬声机和广播解码器，“你从哪儿弄来的？明美？”

　　“你得保证不告诉别人。”

　　贾妮斯向四周望望，想起二人独处一室。“我能告诉谁呢？”

　　“是一个为朗博士工作的女士给我的，我跟她说了说情况。”

　　“当明星就是有好处，是吧？”贾妮斯说，在明美身旁蹲下，动手调节频段。一会儿她就找到了指挥部的通讯网。

　　一个声音正在报告：“爱德华兹将军和幽灵中队已经出发，完毕。”几秒钟后，另一个声音答道：“真是好消息，第二指挥部。但我们失去了和沃尔夫的联系——”

　　最后几个字让明美屏住了呼吸，贾妮斯赶紧安慰她：“听，明美，继续听。”

　　“……暂时联络上了他，但现在什么信号也没有了。也许是那个力场造成的。刚才所有事情都凑一起了，现在却没有任何敌人活动的迹象。”

　　“你瞧。”贾妮斯对明美说。明美还是心烦意乱，但又开始恢复了希望：“我想情况会变好的。”

　　明美颤抖着关上接收器，坐倒在地上。“我不想听了，”她绞着手指，“他一定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哭着扑进了贾妮斯的怀抱。

　　在皇家大厅的中央大堂，因维主脑随时可能支撑不住而瘫痪。

　　由于能量持续向力场分流、能量储备衰竭，主脑细胞一个接一个闪烁着。十几个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立一旁，等待主脑发令。

　　奥布西姆惊惶失措，深信瑞金特要把他遗弃在这里。他惊恐而绝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在主脑的防护罩前来回踱步，而他的部队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

　　奥布西姆猛然发觉了士兵们的异样目光，吼道：“谁敢这样瞪着我！是谁让泰雷西亚人逃走的？告诉你们，那不是我干的。难道我没有竭尽全力吗？难道什么事我都得亲自动手吗？”奥布西姆的四指手紧握成拳头，在士兵面前晃动：“我敢说，你们都要掉脑袋了！”

　　奥布西姆不敢去想瑞金特将怎样处罚他，也许会给他一张去起源坑的单程票：快速生物性退化。个体发生的瞬间退化最让人印象深刻。奥布西姆见过其他人受罪的模样，他们就像上岸的螃蟹一样从起源坑里爬出来。这种恶心的生物形态是因维人进化过程中从未经历过的，它只存在于因维强击机和突击骑兵机的外观与设计上。

　　奥布西姆停下脚步，向主脑下达了指令。

　　“报告敌人的位置。”他说。

　　主脑挣扎着想恢复正常运行。它在容器正中无力地漂浮着，看起来呆滞而污秽。奥布西姆重复了一遍指令。

　　“入侵者已经进入了地下拱顶和走廊。”主脑终于说道。

　　“显示出来！”奥布西姆咆哮起来，竭力掩饰声音里的恐惧，“让无机兽去侦察。”

　　沟通球幕中开始成像，虽然扭曲得像用了超广角镜头，图形却渐渐清晰了。奥布西姆看到一小群武装入侵者正徒步穿过走廊。

　　他们有男有女，装备了头盔、铠甲、视听探测仪。无机兽让这些人安然通过，躲在隐蔽处没有出来。

　　“还有第二队人马，”主脑说，“比第一队离得更近，就在泰雷西亚人发射信号的地方。”

　　因维人一直没能找到那个地方，所以无机兽转而追捕泰雷西亚人。

　　“他们和另外一批人刚好错开，”奥布西姆猜测着，“他们能会合吗？”

　　主脑评估了两队人会合的可能性，把结果展现在球幕上。

　　奥布西姆暴躁地说：“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必须阻止他们。”

　　“激活无机兽就能充分削弱他们的火力。”主脑答道，揣测着奥布西姆的意图。

　　“不管结果怎样，就这么干吧。”科学家伸直了他粗壮的脖子，抬头仰望高高的天花板。“从现在开始，让他们浪费子弹从上面打吧，我们就在下面击垮他们。”

　　“小狗？”沃尔夫又问了一遍，和话务员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请他说清楚点。”

　　奎斯特听了一会儿。“长官，她说它们看起来像小牧羊犬，不过眼睛形状很滑稽，还长着角，还‘嗯嗯’地一直叫唤。”

　　“你能听到它们的声音？”

　　“是的，长官。”

　　沃尔夫戴上耳机，好多声音在他耳边同时尖吠。“像哭声，”

　　他说，“确定他们的位置。告诉他们盯牢一点。”

　　沃尔夫担心和地面部队失去联络，便派了一个士兵回到入口处，然后命令小分队开始行动。他的小队什么也没发现，只看见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与服务通道，其间不时出现又大又深的空房，打破了走廊的冗长单调。所有人都相信，他们就在皇家大厅的正下方，但仍须找到一条通向地面的出口。不过，B分队已经在一个密封的迷宫里迷路了，那里由更狭小的隧道构成。现在他们进入的房间，B分队中尉说它像是一间数据库试验室。就是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小狗。

　　半小时后，两支小分队再次会合了。

　　这里的确是一间计算机房，有许多控制台和显示屏，但是中尉说的“小狗”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些小动物挤在试验室的一个角落里，哀鸣着，似乎不愿离开自己的地盘。

　　中尉向沃尔夫报告：我试着从它们中间拎了一只出来，“将军，但它就在我的胳膊上消失了。”

　　沃尔夫不太相信地看看她，打算自己来试试。这时走廊里的一个卫兵大喊了起来。

　　“侦测到生命运动迹象！有人！四面八方都有！”

　　沃尔夫迅速察看运动迹象探测仪的显示屏。在试验室左边有一条两百码的走廊，除了两三个小弯，它几乎是直通向出口。他又派了一名通讯兵去给坦克部队传达指令，同时命令所有人快速向走廊撤离。

　　“将军，我们不管那些……东西了吗？”

　　沃尔夫瞧了瞧传粉兽，这些白毛动物在房间里挤作一团。“它们可能只是泰洛人的‘小白鼠’。但现在我们得离开了！”

　　幽灵中队几分钟前才进入泰洛的上层大气，可这会儿战斗发出的耀眼火光就已经比泰雷西亚的黎明还亮了。打坏皇家大厅的防护罩之后，爱德华兹的精锐人马跟着沃尔夫战队冲了进来。现在，爱德华兹手中有了卡贝尔的地下迷宫地图，他想赶在其他人之前找到因维主脑。

　　在通道内凹的入口，气垫坦克部队的指挥官看见爱德华兹将军跳下变形战斗机的座舱，怒气冲冲地大步走来时，不禁大脑一片空白。他马上也从自己的驾驶舱里跳了出来，命令所有人立正敬礼。不过很快大家就都看出，爱德华兹对礼节和训话根本不感兴趣。

　　“沃尔夫在哪里？”爱德华兹脱下头盔和手套，问道。

　　一名中尉跑上前，拿着一张沃尔夫传令兵送来的地形草图。

　　他还没来得及把地图展开，爱德华兹就一把夺了过去。

　　“他们在半英里之内，将军。”中尉说，而爱德华兹已经开始把沃尔夫的草图和卡贝尔所画地图做比对了。

　　“谁最后离开那里的？”爱德华兹头也不抬地问。

　　一名年轻的女下士应了一声，简洁地汇报了战况：“沃尔夫上校已经撤到……这个位置了，”她说，指着草图上一个走廊交叉点，“上校想把敌人从这条走廊上引过来——““下士，上校的意图很明显。”爱德华兹还没来得及正眼看这名女兵，她的中队长就接过了话头。

　　爱德华兹又研究了一会儿地图，满意地咕哝着，接过一名部下递来的另一套装备换上。“我要你明白，不能有人跟着我们上那儿去，队长——没人能。懂了吗？”他把来福枪的旋钮打到全自动状态，威胁地挥舞着。

　　“明白，将军，我们不会让他们过去的。”上尉尽力用平常的语气答道。

　　爱德华兹走过上尉身边时，粗鲁地拍他的肩膀：“这样才对。”

　　他挥手示意他的精锐部队向前进发，他们走进了被强光灯照亮的通道入口处。

　　五分钟后，爱德华兹把亚当斯上校拉到一边，下达了秘密指示。他们又开始研究泰雷西亚人的地图了，爱德华兹把直接通向皇家大厅中心位置的地道都标了出来。

　　“沃尔夫没意识到他现在有多接近主脑，”爱德华兹说，“如果他能突破他们的抵抗，他就能找到进去的路。找三个人把任务布置下去，一定不能让沃尔夫进去。尽力牵制住他，实在不行就向他开火。”爱德华兹指给亚当斯看他要走的路，“我打算绕过他，但我需要更长时间。”

　　亚当斯扫了一眼地道中光滑的墙壁和天花板，说：“也许我们能设计一个陷阱。”

　　“放手去干，”爱德华兹冷酷地说，把地图塞回口袋，“如果他出不来，也没人会受损失。”

　　在通道另一处，沃尔夫已下令他的战队开火。他们看不见对方是谁，但敌人射来的能量束和刚才他们在地面遭遇的无人机用的很相似。这条通向出口的路没有任何掩护物，队员们只能伏在地上或紧贴墙壁，从闪光、热浪，和震耳欲聋的爆炸中依次撤离。

　　快到第一个转弯时，他们才能稍稍喘息一下。突然，有一团火平平地飞来，从他们身旁呼啸而过直奔中央走廊去了。这时，话务员拍了拍沃尔夫的肩膀。沃尔夫打开了面罩。原来他们已和气垫坦克指挥部重新建立了联系。

　　沃尔夫说：“我们肯定已经离开那个鬼地方了。”

　　“不，将军。指挥部说阻击我们的火力正在减弱。幽灵中队快把他们消灭了。”

　　“哦，也许我们不该那么刻薄——是爱德华兹吗？”

　　奎斯特笑了：“不是他，将军。是他的剩余部队——”

　　“上校，有麻烦了。”小分队的哨兵突然气喘嘘嘘地打断他们的话，指着走廊。“我侦测到有活动迹象。他们正在包围我们。”

　　沃尔夫看了看左边的弹雨和前方的走廊，说：“怎么可能……他们肯定得先经过气垫坦克部队——”

　　“打来了！”有人大声叫道，紧接着，走廊的天花板便挨了两下轻重不一的炮击。

　　火焰和碎片如雨般洒落，沃尔夫和小分队紧紧趴在地上。还没等他抬起头来，天花板又被击中了两次。他听见奎斯特在喊：“要掉下来了！”紧接着一切都坍塌了……

　　“没用。”瑞克在黑暗里大喊一声，在床上笔直地坐了起来。

　　丽莎在他身旁被惊醒了，她伸出一只手摸索着电灯开关。顶灯点亮时他已经下床了，负着手来回走动。丽莎什么也没说，打算等他自己解决这些困扰。她很累，没心情在半夜安慰他，更不想和他争论。她刚设法睡了一个小时，但睡得很浅，她一点儿也不想看到眼前这幅景象。

　　抓获泰雷西亚人之后，瑞克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同时他的行为举止似乎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突然间，人人都绝望地感到大事不妙了。很多人死了，空间折叠引擎受损，他们万里迢迢赶来会面的统治者却正前往地球……丽莎思考了很多也感受了很多。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很特别，它就像十年前那样，一夜之间SDF-1被卷进了可怕的飓风。但她已下定决心不让历史重演，她不能让自己再体验那种畏惧与不祥。让人惊讶的是，丽莎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迎接面前所有恐惧和挑战的能力。内心的某些东西改变了，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克服了困难，正在稳步前进。她多希望瑞克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但他好像已经心甘情愿地向往事低头了，如今他只想回到过去。瑞克，就是那个在过去六年中如此尽责的男人，那个全心全意负责建造SDF-3和它历史性远航的男人。

　　“瑞克，你需要休息，”她最后说，“你这样对你我都不好。”

　　这似乎就是他们现在唯一能谈的话题，她很清楚他会怎么回答。

　　“你就是不理解，是不是？我不能干坐着空等事情发生，我得做点什么。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我的指挥权，我也必须回到岗位上去。”

　　瑞克凝视她，她毫不回避，直到他移开了目光。“你说得对。

　　也许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了。我能理解你的挫败感，但你现在正打算说服我——为什么你必须拿生命冒险。你要证明自己，可你已经证明过上百次了，不是吗，瑞克？”丽莎摊开了双手。

　　“和我的飞行员在一起，这是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是指挥，”她说，提高了嗓门，“不是去送命！”

　　瑞克正要答话，丽莎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她倾身过去拍了下开关，答道：“我是海斯上将。”

　　对方是舰桥：雷达发现两艘因维贝壳运兵舰正在SDF-3靠近。

　　瑞克看见丽莎把头发从脸上拨开，她脸色发白，神情不安。

　　瑞克正想走上前去，他自己的内部对讲机也响了。

　　“让莱因哈特将军到房间里来见我”瑞克简单地回了话。他关上对讲机，冲到衣橱前，拉出一件旧飞行服。

　　“我马上就来。”他听到丽莎对指挥部说。

　　丽莎默默地看着他穿上了飞行服；当他俯身和她吻别时，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我必须这样做。”他对她说。

　　丽莎不再看他：“我真想像你一样不管不顾。”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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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背负着一个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新使命：从凡托玛星上采集来数量充足的神秘矿石，修复堡垒受损的空间折叠发生器，接着航行到星系的另一端，从机器人统治者的毁灭之手中救出我们那颗被困的星球。新使命与从前的使命很相似，因为它就是那个老任务，只是正在从后向前进行。而我已厌倦了一桩桩出人意料的事情，整个事态让人心焦。

　　                                            ——《瑞克·卡特将军的航行日志》





　　凡托玛明亮的边缘空间中再次出现了因维的贝壳运兵舰，它们利用这颗巨星的数个尘环遮蔽了电子对抗，向空中投放了一千多架螯击机。与此同时，地球武装的太空堡垒打开了能量防护罩，脱离了它的静态空间轨道。堡垒的中级火炮来回移动、调整射程，一队队阿尔法变形机和初代变形战斗机从发射区鱼贯而出。在长达一英里的船体内部，男男女女们响应着高音喇叭和警报，冲向战斗岗位，在指挥所、炮塔准备就绪。和战术情报中心大屏幕相连的光电子扫描仪器不停地扫描、探测着；与这些系统相关的电脑正在进行评估、分析、执行，并发送出稳定的数据流。技术人员和信息处理员忙于处理各自的工作，请求更新情报、下达指令，无数双手和手指在键盘、操纵台和中央控制板上飞舞，让人眼花瞭乱。

　　而对敌方来说，事情却简单得多：飞行员接收命令并执行，向人类的战舰猛冲而去，没有任何激情，盲目服从，却极度疯狂……

　　“你肯定要参加这次作战吗？”麦克斯·斯特林通过战术通信网络问瑞克。瑞克的图像出现在变形战斗机的右侧对讲屏幕上，左边那个是米莉娅。“现在还有时间转回去。”

　　“是的，骷髅队长，”瑞克答道。“我可不想你们俩像照看婴儿那样照看我。”

　　“哦，我们怎么会那样做？”米莉娅说。

　　瑞克扮了个鬼脸：“唔，其他人也正准备那样干呢。”

　　麦克斯低估了他的朋友的困境，但又十分清醒地觉察到了他在担忧什么。他并不担心瑞克的战斗技巧，这些年来他一直把得很稳。但是瑞克似乎忘了，偶尔失神和遭遇湮灭光弹一样危险。

　　麦克斯很想提醒他：身与心不能有一丝杂念。不论他或者她有多出色，任何飞行员都应该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是警醒，也是规则。驾驶变形机甲不是开玩笑，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是如此；空中格斗时，它更意味着生死。

　　麦克斯仔细察看了一下座舱里的各种屏幕信息；因维蟹式战机刚进入探测范围。这块区域都是已发现的敌机，它们像一片白色的斑点布满了雷达屏幕。识别信号和目标信息出现在另一个外围设备上。

　　“截住这伙强盗，”麦克斯镇静地说，“九点钟方位到三点钟方位。他们就快到了……”

　　“骷髅队长，收到。”瑞克用无线电回复。“说说你周围有多少。我这里到处都是。”

　　麦克斯从瑞克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些兴奋和狂热。

　　“我们有活干了，”他发出讯号。“把他们打回老家去。可别异想天开。向锁定目标进发。”

　　瑞克立即反应：“准备战斗。”

　　麦克斯紧握操纵杆。他已经看到了领头的敌机，星辰的闪烁中隐约可辨强击机群发出的微光。

　　片刻之后，数千束强光撕破了阴冷的星空。死神掷下了出发的令旗，屠戮开始了。

　　在泰雷西亚的地下，乔纳森·沃尔夫战队与恶魔残酷的赛跑已接近终点。四名队员在走廊坍塌时当场牺牲，还有两人被压在灼热的残瓦下动弹不得；其余队员聚集在通道接合处，把堵住的东西都移开了。很庆幸，坍塌没有完全封住他们的逃跑路线。而且，当无人机继续缓慢前进时，那些从后方袭击他们的家伙们也不见了。

　　“没发现任何动静，长官。”透过武器的噪音，侦察兵喊道。

　　沃尔夫从制服上抹下几块冷却的金属碎片，他留心地看着这些差点儿把他埋住的东西。它们是一种光滑、像陶瓷的物质，和装饰泰雷西亚地表街道、许多城市建筑物的材料一样。他猜测，有点儿类似快硬水泥。

　　一名陆军医护兵正在照料伤员。

　　沃尔夫挪动到奎斯特那边，用手势询问是否还能跟坦克部队取得联系。

　　无线电通讯兵点点头。

　　“报告我们的处境，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支援，”沃尔夫对奎斯特耳语。“我希望十分钟之内，这里能有一支火力小队。哪怕用坦克轰出一条路来也行。”

　　奎斯特顺着墙根蹲下，一字一句地反复呼叫着。沃尔夫移动到了医护兵那边。受伤的是一名从格兰特部队中抽调过来执行临时任务的年轻女兵。她顶多只有十八岁，伤势严重。“战地天①”，沃尔夫想到了这个词。

　　他伸手拨开了她脸上一绺湿漉漉的头发，她则报以虚弱而坚强的笑容。沃尔夫紧咬牙齿，愤怒地站了起来。他轻唤着明美的名字，拔出手枪，快步走向通道接合处。

　　在迷宫的更深处，爱德华兹终于第一次遭遇敌手；但并没有停下脚步来检查打死的敌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他的队伍单纯依靠火力开路，经过一条条走廊，踏过尸体和枪炮夷平的墙体。爱德华兹并不关心敌人是地狱猫、斯奇姆兽，还是克兰兽；他越来越接近通往皇家大厅中央广场的阶梯，这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

　　亚当斯上校的小分队在沃尔夫背后猛攻了一阵，便与大部队会合了。虽然亚当斯小队没能把沃尔夫战队全部活埋，但至少沃尔夫已经没机会追逐头奖——因维主脑了。

　　此时，爱德华兹手持双枪，率先发现了奥布西姆的士卒们在大厅地板上挖出的锯齿沟壕。他猜不出挖沟壕的用意，但头顶上方射下的狭长光线却很可能来自靠近或毗邻中央广场的某个房间。他挥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沉思了片刻。如果幽灵中队的火力没有制造过多干扰信息，因维主脑肯定早就察觉他们了。爱德华兹明白，即使被发现，敌人也只剩下了残余部队。他轻易就能打发那些走廊里的家伙。如果泰雷西亚人没说谎，那就更有理由猜测因维主脑已落入他手了。

　　他估摸着主脑预料到他从裂口爬上来的可能。这是一个危险、碰运气的法子。不过，如果他们听说过楼梯，为什么还要挖大厅地板呢？于是，他把其它想法赶出了脑袋，又回到原来的思路上，听从本能的支配。

　　①此处原文是“能天使”，天使中的第六级，代表天界理性权威的有序本能。他们是神所创造的的天使与恶魔战争中的天界前锋。——译者注

　　有什么东西在命令他继续前进。

　　五分钟后，幽灵中队攀爬在卡贝尔说过的陡峭阶梯上，爱德华兹找到了开门的面板按钮。他示意部队向前，一拳搡开了大门。

　　他们一涌而入，如厉鬼般呼号着在隧道中散开，飞快穿过中央广场的坚硬地板，掷出震荡手榴弹，开始屠杀。

　　两列在中央广场正门等候着他们出现的因维士兵大吃一惊，很快就被干掉了。但两架因维突击骑兵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向广场发射湮灭光弹。爱德华兹四分之一的队员被火焰烧着了，其它人一阵弹幕扫射才把它们打了下来。其中一架像鸡蛋一样裂开了，深绿色的液体流到了地板上，另一架则在爆炸中身首异处。

　　中央广场四处是火、烟，和混战，中队清扫残敌时，爱德华兹悄无声息地穿过了广场，向主脑巨大的泡沫室走去。两个七英尺高的因维守卫袭击了他，他们的前臂炮管中喷射出桔红色火苗，但爱德华兹纵身一跳，躲了过去。正在这时，有两枚火炮同时射了过来，他扑倒在地，紧接着就听到了炮弹击中目标的声音。

　　爆炸平息后，爱德华兹跳了起来，恢复了常态。他看到在拐角外，一个手无寸铁、穿长袍的家伙正发疯般地扑向主脑。这个外星人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惊恐地挥舞着手臂，好像在请求爱德华兹停火。爱德华兹举起手，中央广场怪异地静了下来，只听见奥布西姆的胡言乱语和火焰的爆裂声。

　　“它在嚷什么？”本森少校问。

　　爱德华兹让他们全都闭嘴。“上前来，外星人，镇静点。”

　　奥布西姆嘴里发出了急促的声响，但开口说话的却是主脑。

　　它在讲英语。

　　“入侵者，听我说：你们绝不能破坏主脑。它有生命，能给自身提供动力。主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它清楚你们的意图。”

　　爱德华兹命令所有人停止喧哗。大个头因维人蜗牛状的脑袋不断地发出声响，头在又长又粗的脖子上摇晃着。

　　“看，”主脑沟通球幕开始发光，主脑在翻译着，“现在你们的人正在泰洛母星的尘环附近跟我们的部队战斗。”

　　主脑沟通球幕展示了一幕激烈的战斗场面，因维强击机和变形战斗机正缠斗得你死我活。

　　奥布西姆转身面向爱德华兹，双手缩进衣袖，用尖锐的嗓音说：“主脑能了结这一切。”

　　爱德华兹张大眼睛瞪着外星人，然后用枪指着主脑泡沫室：“好戏开场了。”

　　在SDF-3舰桥高高的指挥椅上，丽莎可以清楚地看到战斗的远观爆炸画面，广袤的太空中发生着无数起频闪爆炸，就像许多短命的新星。变形战斗机中队成功地阻止了大部分因维飞船靠近堡垒，少数突破进来的也被近战武器系统击毁。但无声的爆炸，激光阵列闪光，湮灭光弹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内容；在战术空军指挥部的网络里，同样充满了指令的嘈杂，警报、咒骂、祈求，哭声与死前的尖声喊叫。

　　丽莎曾希望远离这一切，就像她以前在堡垒里做的：保持战略距离。她总是毫不迟疑，用清楚、甚至有些严厉的语调发出命令；而每当她看到这些爆炸时，就故意强迫自己不去想它们意味着什么。

　　一个监测站传来了最新战报，她把飘远的思绪拉回到警示板前：

　　两艘因维母舰改变了路线。丽莎要求立即提供它们的位置和方位。

　　“长官，路线矢量图在屏幕上。”一名入伍服役技术员答道。

　　“他们正直线航向我们。”

　　“骷髅中队请求出击。”

　　丽莎一阵头晕。“驳回请求！让他们立即返回。”

　　她又转过身来注视着透视显示器，要求校正路线。扬声器中传来莱因哈特的声音，他那张胡子脸出现在其中一块屏幕上。他要求进行二次校正，微调以重新定位堡垒主炮。

　　“长官，正在回归坐标0-0-9。准备行动……”

　　“接收到强大的舰外信号，我们被发现、瞄准了！”

　　“让我跟朗说话。”丽莎命令。

　　朗通过一个外接屏幕联系上丽莎；他已料到了她的难题。“我们已经把能量从防护罩转移到了主炮，同时仍能保证良好的防御状态。”正在这时，她听到莱因哈特说：“听我命令，准备开火。”

　　“骷髅中队离开那里了吗？”

　　“啊，我们正在核查……”

　　“快！”她厉声说道。

　　“已经核实，”技术员紧张地说，“他们不在炮击区。”

　　“听候我的命令——”莱因哈特正要张口。

　　突然两道强光在堡垒前方爆炸了，观察窗外放出了眩目的光亮。在爆炸冲击波的作用下，堡垒剧烈地摇晃着，操纵人员被颠出了座椅，全滚到了舰桥的另一侧。

　　丽莎觉得脖子好像扭断了。她一只手捂着脑袋后面，一边询问所有人是否安全。这时，船上远处的几个报警器改变了声调；堡垒撑过了爆炸。

　　报告蜂拥而至，“怎么回事？”丽莎问道。

　　“长官，找不到那些飞船的踪影。”

　　“上帝，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全都蒸发了……”

　　丽莎惊异地注视着那些开始消逝的闪光。

　　“其他地方情况怎样？敌人也停止战斗了吗？”

　　监视警示板的技术员挠着头：“不，长官；嗯，是的，长官。

　　实际上，变形战斗机中队报告说，所有敌船都静止不动了。他们在太空里熄火了。”

　　抓耳挠腮的还不止SDF-3上的技术人员。在泰雷西亚皇家大厅地下五十英尺的一条走廊里，乔纳森·沃尔夫也在绞尽脑汁。

　　“他们停火了，”一名队员说道。

　　队员们狂喜不已，没有人想追问敌人退却的原因。但疑团仍未散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和其它人一样，沃尔夫也在走廊拐角处探头探脑，他看到六个双足因维无机兽停在距通道交叉口不远处。它们不是在前进中自己停下来的，而像是被冻住似的关机了。这会儿，每一个能站起来的人都聚在中央走廊中间，张口结舌地看着无机兽；这是他们所有人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机器，而且可以放心地对这些杰出的设计评头论足。不过，沃尔夫很快制止了他们。

　　前来支援的火力小分队很顺利地从坍塌处另一端到达了这里。沃尔夫让伤员和大部分第一批队员先回去，以补充弹药——然后，他们继续向皇家大厅前进。此时，野战指挥所也和爱德华兹的中队联络上了。

　　他们返回已经被敌人放弃的地表时，保持着高度警惕。沃尔夫带领队员穿过计算机机房，进入了隧道和导管组成的迷阵。一路上，他们看到许多被关闭的因维无机兽。最后他们来到了爱德华兹发现的沟壕前，沃尔夫直觉地知道，他们已接近核心地带了。

　　“那不过是蓝色的烟幕和虚拟镜像”主脑沟通球幕上的图像消失后，爱德华兹冷笑了起来。他看到了击毁两艘贝壳运兵舰的火力，但仍不肯相信它的真实性。“我看你是在放家庭影院呢。”

　　奥布西姆一脸为难，转向主脑求助。

　　“入侵者，你太多疑了。”合成声音很焦躁，似乎懒得说服他了。

　　“说得很对，大巫师。顺便提一句，我的枪还抵着你哪。”爱德华兹斜侧身对一名部下说：“立刻确认我们刚才看到的场面。试试能不能联络到什么人。”

　　通讯员离开后，爱德华兹继续发话：“我确实很惊讶，也许你真的有此神力。我不会毁坏主脑的，它相当有价值——但是，让它继续运行也很危险呀。”

　　奥布西姆给爱德华兹看了看他空空的双手，然后摸索着打开了隐藏在泡沫室沙漏状底部的控制面板。

　　“你可以解除主脑的运行。它会听从你的命令。”

　　爱德华兹很感兴趣，挥动着武器向前走了几步。

　　“接着干，外星人。”

　　奥布西姆从控制面板中拉出了两根电极导线，把它们平放在自己脑袋中央；同时手指在面板的数字触摸键盘上输入了一条指令。紧接着，主脑便缩到了泡沫室的底部。过了一会，奥布西姆又执行了相反的步骤，泡沫室迅速膨胀起来，主脑被重新激活了。

　　“再来一次，”爱德华兹说道，奥布西姆又重复了一遍。亚当斯上校用枪顶着奥布西姆的嘴巴，让爱德华兹亲自试试。爱德华兹一次尝试就成功了；主脑睡着了。

　　爱德华兹关上面板，站了起来，对外星人咧嘴大笑。“你真是位天性宽厚的东道主。”他瞪着奥布西姆，叫道，“能确保我们控制它了么？”

　　“是的。”奥布西姆答道。

　　“杀了他，”爱德华兹对亚当斯说。

　　子弹击穿了因维科学家的大脑；奥布西姆的身体蜷缩成一团，绿色液体浸透了他的白色长袍。

　　“战争的高潮啊！”亚当斯大笑起来。

　　爱德华兹挨个看着自己的队员；他明白，独眼一瞪比任何口头警告更有威慑力。

　　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了人声。爱德华兹和他的队员立即转过身，端起了武器，结果却是乔纳森·沃尔夫警惕地从洞口爬了出来。

　　沃尔夫和他的部队钻出来之后，他扫视着整个房间。这里有两架被打烂了的因维突击骑兵机，和二十多具因维人尸体。他也看到了那些烧黑的东西，像是倒在楼梯上的四个人。然后，他把注意力都转到了泡沫室上。

　　“阁下，这就是泰雷西亚人说的那个东西？”

　　“就是它，上校。”爱德华兹说。

　　沃尔夫看到了地上的奥布西姆，又瞧了瞧爱德华兹。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走廊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儿又发生了什么？但爱德华兹的部队一副还没喂饱的模样，他知道，现在提问可太不聪明了。只得说道：“阁下，真糟糕我没有及时赶来。”

　　“幸好你没来，”亚当斯狡黠地笑了，“那场面相当恐怖。”

　　“哦，”看到爱德华兹的部下在交换眼色，沃尔夫若有所思，“我能想象得出。”

　　这时，爱德华兹命令通讯员与堡垒联系，才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沉默。

　　爱德华兹喜气洋洋：“报告他们，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突然，他拍了拍沃尔夫的肩膀。

　　“笑笑吧，上校——你可是大英雄啊！”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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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他（爱德华兹）的脑力提升，可以与埃米尔·朗博士当年考察

　　SDF-1相比。朗博士迅即精通了佐尔的机器人技术，爱德华兹也同样对因维摄政王的欲望和本能了如指掌。然而，这一次却不是记忆的痕迹，而是认知的扩展。爱德华兹和摄政王瑞金特很相似：他们受过创伤、复仇心切，也极其危险。

　　                      ——康斯坦斯·怀尔德曼，《邪恶将尽终有时：T·R·爱德华兹传》





　　战斗结束了，到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宁静；在SDF-3上，大家都不知道这份平静能持续多久。宇宙大战给予人们的最大教益，就是尽力享受安静的休战间隙。

　　但没人敢称之为和平。

　　因维战舰的驾驶员肯定都死了，接着那些一动不动的战舰也被逐一击毁。朗博士和卡贝尔推测，那台活体计算机让运兵舰销声匿迹，关闭了无机兽，还下达了清洗式的自杀指令。防卫军上不少人很难相信这种解释，但卡贝尔描述过因维人神秘而野蛮的行径，这增添了说服力。人们在这颗卫星的表面展开了地毯式逐屋搜救，解救了大部分泰雷西亚类人生物。数以百计的无人机散落在泰雷西亚的地下通道中，依然死气沉沉；迷宫、皇家大厅和沉睡不醒的主脑将被封锁起来。不过要等到卡贝尔带领朗博士探查各处，把传粉兽解救出来之后，才能进行这些工作。

　　在工作中，朗博士和这个长胡子的泰洛科学家惺惺相惜。没错，的确是远征军“解放”了泰洛，不过如果没有卡贝尔和雷的情报，没人敢说行动能否成功。卡贝尔对远征军中机器人技术研究组工作的重要性，更是无可争议的。朗博士没错过任何敦促卡贝尔提供采矿行动细节的机会，他急切地等待着防卫军登陆凡托玛星进行侦查的通行许可。他们能否采到足够的矿石改SDF-3的受损引擎，在统治者到达地球之前折叠回家，是地球死里逃生的希望所在。

　　在讨论这些议题时，朗博士得知，佐尔的大发现之后泰洛逐渐转向了军国主义。卡贝尔提到了一段短暂却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时他的子民最关心勘探。实际上就是为了采矿才创造了天顶星人，可最后他们却变成了星际战士。天顶星人转变职责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破坏因维母星奥普特拉的植被。征服和警察行动接踵而来，并最终向那些失去家园的受奴役者发起了战事。

　　然后，他们跨越了大半个银河系，却功亏一篑……

　　朗博士聆听这些往事时，很能理解因维人；显然，连卡贝尔也没看透其中一些问题。但朗博士也被另一种完全凭经验得出的担忧困扰：战争并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已知宇宙中的普遍现象。

　　他又想起一个传言，说爱德华兹将军正迫切要求组建一支编制齐全的舰队。那一派人物认为，由于原来和平谈判的预案已不可行，注定要与统治者决一死战，回航任务必须优先。

　　但很奇怪，卡贝尔对爱德华兹的提议不太感兴趣。虽然他很乐意亲手给统治者创造的中性系人社会送葬，但他其实并不关心机器人统治者的存亡。因维人，才最令人恐慌。

　　“胜利了，我的人民也重获自由，我当然很高兴。”卡贝尔对他说，“不过博士，你最好还是相信我，对你们星球最大的威胁其实是因维人。好了，我能从你的脸上看出对因维人的理解。但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种族了；他们如今无家可归，被四处驱赶。

　　他们会不择一切手段夺回自己宝贵的花儿；要是母体还在，他们会找到的。”

　　朗博士掩饰不住讽刺之情。“那就什么都别做最好了，祈求统治者找到母体，然后离开吧。”

　　“博士，恐怕他们不会离开。他们会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而你们的世界将沦为新战场。”

　　“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这里就打败他们，博士。在与统治者交手之前，把他们统统杀光。”

　　朗博士惊呆了。“卡贝尔，你是指种族灭绝吗？”

　　卡贝尔悲哀地摇摇头。“不，我说的是生死存亡。还有，”老人想了想，又补充道，“你们种族嗜好做这些事。”

　　瑞克和数十个变形机飞行员在一起留在主舰病区。确切的伤亡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不过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穿梭机来来往往，不停地将伤员从泰洛星地面运到主舰。

　　丽莎收到他受伤的报告时，差点昏了过去；她现在放心了，瑞克的护理级别由“监护”降到了“一般”，而且从ICU①病房换到了私人单间。但她没有第一时间冲到他身边，而是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对瑞克的判断是对的。这会儿，她想起了上次到病房看望瑞克的情景。那是在罗素议会命令SDF-1第二次离开地球之前不久，听命于凯龙的博托鲁对堡垒发动了凶猛进攻，瑞克在交战中被己方炮弹误伤，而开火令正是丽莎亲自下达的。在那个想要寻求和解与镇静的早晨，她看到瑞克头上绑着纱布和绷带，在休克和高烧中挣扎，胡话连篇……她记得自己是多么害怕和无助。

　　①即重症监护室的英语缩写。——译者注

　　直到八年后的今天，这仍然充满苦痛。但她并没打算软化下来，怒气已悄悄代替了最初的惊恐。此时瑞克正坐在床上舒心地笑着，很多护士围着他转。这一幕让她更容易下决心了。

　　“给你的，大英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小礼物放在床上，“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瑞克打开包装，里面是张录音碟片，他看了看，这是一本畅销地球的自助手册，在堡垒上也大受欢迎。他疑惑地看着丽莎“《赢一手好牌》……这是什么意思？”

　　丽莎坐在床边回答：“我觉得你应该听听。”

　　瑞克把碟片放到一边，看了她一会儿。“你还在生气。”

　　“瑞克，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做。”

　　他扭过头，看着自己缠着绷带的手臂。“我准备明天和全权大使委员会谈谈。”

　　丽莎不敢相信他的回答，但她尽力克制，平静地说：“瑞克，你会犯大错的。我能说服你吗？”

　　他摸了摸丽莎的手，看到了她的目光。“不，亲爱的。我了解自己属于哪里。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

　　她抽出手，站起身来。“瑞克，这大概不是尊重的问题。你挑了个最糟糕的时刻退出，你明白吗？谁能有你的经验？这艘船属于所有人也属于你，你必须监管这次朗博士的侦查——”

　　“我不想听这些。”

　　丽莎一阵恼火。“爱德华兹会取代你的位置，你对此无动于衷？”丽莎从床边走开，绕了一圈又走回来。“你还没听到最近的风声吧？”

　　“我不想听。我是个飞行员。”

　　“你太让人失望了。”她边说边走出了房间。

　　堡垒的另外一层中，吉英·格兰特正在丈夫的怀中哭泣；文斯和以往一样想尽力坚强些，但他的眼中也满是泪水。穿梭机刚把他们从GMU基地送上来。这是多日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堡垒，身心俱疲的感觉终于全面袭来。也许是想逃避这最后的悲伤时刻，吉英逃跑到医务舱去协助医疗队工作，但文斯阻止了她。这时，麦克斯和米莉娅来到了格兰特夫妇宽敞的房间。

　　麦克斯给他们递来两杯饮料。“良药解忧。”他说着，挤出了一点笑容。

　　麦克斯也负伤了，军服里面缠着绷带；这些伤痛并不都是和敌机酣战时留下的，他为保护瑞克挂了彩。麦克斯受了几处轻度烧伤，而瑞克差点送命。好在他救了瑞克，只有米莉娅和他知道这个秘密。

　　吉英谢过他的饮料，用手掌拭去脸颊上的泪水。“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她对大家说。

　　“我们要全力以赴，”文斯把饮料一饮而尽，“发生器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麦克斯和米莉娅交换了一下眼神。“这要五年，”她说。

　　吉英吸了口气。“米莉娅，不会是这样！”

　　“这只是朗博士的初步估计，”麦克斯赶忙说道，尽力安慰着她，“我认为他做的是保守估计。”

　　“但麦克斯，那毕竟是五年啊……孩子们……“文斯用他宽大的臂膀搂住了妻子颤抖的双肩，让她安静下来。

　　“他们在那儿会好的。”

　　“战争已经朝他们去了！”吉英气得脸色通红，“你们谁都别想用这种话来让我宽心！”烦乱过去后，她叹了口气，向大家道歉。

　　米莉娅说：我们也会比统治者先到地球。

　　“即使要花五年时间，他们十年前将泰洛弃之身后，卡贝尔估计还得再有十年他们才能抵达目的地。”

　　“估计，”吉英说，“我们就这么对鲍威尔和戴纳解释吗？——我们猜错了，以为统治者会在这里呢。”

　　没人知道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泰洛剩下的孩子们全都在这里了。”

　　布里泰那副微缩后的身躯高高挺立着，他双手叉腰，发出了一声受挫的感叹。他身旁全是泰雷西亚居民，这些老弱病残在泰洛大转变时期被赶往无人居住区；刚刚从登陆点来到城市废墟中心地带的GMU部队带着医务人员，正忙于为这些居民治疗。在其他地方，歼击机器人和气垫坦克在大街上巡逻，继续搜救清理的工作，皇家大厅巨大的圆形广场等不少地方则被围上了警戒线。

　　爱克西多与朗博士的机器人技术小组一道，乘穿梭机降落到地面，他从布里泰的言辞中听出了愤怒和沮丧。爱克西多明白，布里泰代表着他手下所有天顶星人的心声。

　　“指挥官，您肯定更乐意和统治者打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

　　“是这样。”他用目光压视着他的同伴。“我觉得……那话怎么说的，爱克西多？”

　　“‘被骗了’，大人。”

　　布里泰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没错。只不过……”

　　爱克西多抬起了眉毛。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失败了。”

　　“您是指重新夺回佐尔之船和船上的母体吧？”爱克西多补充道。这是统治者留下的残酷烙印，“职责”再度支配了天顶星人。

　　但他很想再多说一句：“多扎之手”再神通广大，母体对天顶星人的控制力不过就是如此了。但是，反驳布里泰又有什么用处呢？

　　况且，爱克西多还惦记着更加紧迫的事。

　　“指挥官，”他终于开口道，“您决定了吗？”

　　布里泰咕哝起来：“爱克西多，你变得善于交际了啊。”他扭头看着天空中凡托马星那一弯不祥的新月，心中思绪万千：扎寇波利斯埋藏了我真正的过去。不管走过了多少时空，如今又要回到那里……

　　“我们会遵照朗博士的要求行事。”

　　爱克西多笑了。这是一个更为古老的职责。他凝视着这个统治者陷落帝国的现世子遗，说：“真是命中注定。”

 T·R·爱德华兹正在宿舍里，对着镜子弯腰查看自己的尊容，指尖不停地抚弄脸上凹凸不平的疤痕。微型手术技术可以消除干净这些伤痕，但爱德华兹最不愿做的就是美容。丑陋的疤痕肆意生长，就是在时时刻刻提醒他记住身心深处的伤痛，没有一柄激光手术刀能到达或改造那个地方。

　　皇家大厅事件之后，他一直处于狂热兴奋中；与因维主脑的短暂接触似乎激起了一些想法。发热让他晕晕乎乎，但却头脑清晰、敏捷，有如神启；他要想通的事情很明白，思路也很有条理。

　　他现在才懂，自己错在把野心和运气都缩水了。他以前认为，地球是最重要的星球——那个托勒密的过①；而实际上，这颗行星只不过是一出宏大戏剧中的小角色。现在他终于领悟到，还有很多个世界在等待征服！

　　无论如何，他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理由。命运使然，SDF-1进行头两年宇宙航行时，他只好留在地球上无所作为。

　　就让赞德、莫兰和伦纳德在地球上玩他们的小把戏吧。爱德华兹放声大笑。让统治者到那里打垮他们吧。在这段时间里他能组建舰队，征服所有人！把委员会的控制权从卡特和朗博士那里夺过来，还得使些手腕。但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成功。也许他能哄骗卡特启动第二个远征任务……

　　爱德华兹对这个主意很满意。朗博士会忙于监督采矿的事项，莱因哈特根本不是问题，至于天顶星人，他们在另一个星球呢。

　　只剩下麦克斯·斯特林和那个捣乱鬼沃尔夫，不过，搞垮他们又有多难呢？

　　爱德华兹洋洋得意地在镜子前摆了个胜利的姿势。

　　“我再也不是个被噩运打倒的人了，”他对自己的镜中像说，“游戏开始了”

　　一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因维人的迹象。高层开始怀疑，泰洛之战根本就没有取胜。统治者已经离去，这里没有半点生命之花的踪影，它对因维人毫无价值；或许他们压根就没这样想过。卡贝尔提到了另外几个佐尔曾播下种子、因维人可能会去占领的星球。这种说法让人们放心了，事已至此，因维和地球之间还能有什么怨言呢？

　　随着这些想法出现，泰洛上的人员，物资，装备便逐渐开始转移。重新加强防御工事之后，泰雷西亚成为了防卫军的作战与后勤总部。虽然SDF-3上人员少了很多，变形战斗机中队也仅剩下一半，但它仍驻留在静态轨道上，保护这颗卫星和凡托玛行星上即将开发的采矿殖民地。

　　①古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日、月、行星和恒星均围绕地球运动。——译者注

　　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多留一段时间了，于是他们又重拾起信心和乐观。用不了多久，人们便营造出了欢乐的氛围。地球人和泰洛人并肩工作，把这些天来的惊恐一扫而空，城市也恢复了往日的活力生机。他们曾在同一个外星种族的魔爪下直面死亡，如今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条纽带。委员会策划了一场节日盛典，希望借地球新年之机，加强这种情绪。

　　明美和贾妮斯同她们新组建的乐队表演了令人振奋的开场节目。SDF-1的超级明星以多年来少有的热情演唱了几首尘封已久的曲目，打动了每个人的心扉。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即将胜利》和《我是今夜的星光》，这些歌对有的人来说是杰作，对另一些人则是乡愁。开场节目之后，明美一直在和战斗英雄、后备军军官们跳舞，其中很多时候在乔纳森·沃尔夫的臂弯中。欢庆活动才到一半两人便双双离去，没人对此大惊小怪。

　　同样不出所料的是，朗博士看到自己的人工智能造物对雷集中了火力。虽然卡贝尔坚决否认，但他不顾一切地相信雷就是佐尔的化身。朗博士起初想促使贾妮斯和他周旋——谁知道雷和卡贝尔隐藏了些什么秘密呢？不过朗博士设计的人造人性格编码让他白操心了：和朗博士一样，贾妮斯也紧粘着这个貌似佐尔的家伙。卡贝尔不知道贾妮斯诞生在实验室里，因此毫不掩饰看到她和雷出双入对的欣喜。虽然雷的泰雷西亚式木屐跳起来如同皮诺曹笨拙的捷格快步舞，但这天他俩仍然玩到了深夜。

　　在人群的另一侧，杰克·贝克和凯伦·潘正在交谈。文斯撤销了禁止他俩离开宿舍的命令，凯伦也不忍心不和杰克说话了。

　　“来吧，凯伦，就跳一曲”杰克尾随着在人群中穿行的凯伦，问道，“跳个舞能要了你的命？”

　　凯伦突然停下，猛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他万般无奈，就等着扫堂腿，她却笑了起来。“我在和你说话，杰克，这还不够吗？”

　　“真见鬼，这还不够”凯伦转身就走。杰克顾不上朋友们嘲弄的目光，追了上去。

　　“行，”她终于说，“就一曲。”她伸出一个手指。

　　“我来挑？”

　　“随便你。赶紧把这事了结掉。”

　　一直等到乐队奏起一首长长的慢板舞曲，他才邀请了凯伦。

　　“你得承认，”他拉住她，说，“那次兜风还是不错的。”

　　她把手臂搭在他肩上，看了他一会儿，接着笑了起来。

　　“岂止不错，简直太棒了……”

　　不是每个人都在跳舞和微笑。多年之后有些人会宣称，“新年庆典”显露了离开地球后不到一个月，远征使团便派系林立的情况。会场中间坐着的是朗博士，爱克西多和全权大使委员会成员，卡贝尔作为泰洛的非正式代表也加入了委员会。会场边缘坐着思虑重重的两派人物：爱德华兹阴沉的幽灵中队，和布里泰的天顶星人，他们保持微缩战士身份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此外，骷髅中队、沃尔夫战队、格兰特GMU分遣队，这些防卫军队伍也没有和上面那些团队坐在一起。

　　瑞克·卡特已经伤愈复元了，和丽莎的对立让他懂得了寻找中间立场。虽然过程缓慢，费心费力，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尝试让进退两难的窘境回到理智中来。至少他们现在又是爱侣了，找回了蜜月的感觉，相信能自己解决问题。委员会还没有对瑞克的请求作出裁决，议题暂时搁置了。

　　瑞克正在对丽莎说着什么。“回家，甜蜜的家，”他用手臂环绕着她，下巴朝泰洛繁星密布的夜空点了点。“我们一定得画一套全新的星座图了。”

　　丽莎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地球在哪个方向？”

　　丽莎指了指：“在那里——我们整个本星系团。”

　　瑞克一时说不出话来。“卡特夫人，和我跳支舞吧？”

　　“我还以为你绝不会问呢。”

　　他们手拉着手步入舞池中央，刚刚迈出舞步，音乐却戛然而止。人群交头接耳，纷纷向演讲台看去。朗博士站在麦克风前，为突然打断大家而致歉。

　　“大家请注意，”他说道，“我们刚刚收到 SDF-3发来的紧急消息。一艘不明身份的飞船，刚刚进入了瓦利瓦星系。它的航行目的地可能就是泰洛，现在正在减速。莱因哈特将军已启动了堡垒上的高级戒备令，他建议我们也照此办理。骷髅中队和幽灵中队，请到穿梭机发射台报道集合。民防人员请立刻向所属部队指挥官报道。海斯将军、卡特将军——”

　　“丽莎，我们走。”瑞克拉住她的胳膊大声说。

　　她站在原地没动。真希望这是场永远不会醒的梦，他们还可以继续跳下去。

　　“快点！”瑞克反复催促着……

　　战斗又来到他们身边了！






第二部 暗潮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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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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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史前文化的塑造力中了解到，它并非随意地发生作用；而是在背后有一个宏大的程序控制。我感到，有某种必然原因，带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留在这里。

　　然而，让SDF-3滞留在泰洛，也许长达五年之久，这目的会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机器人统治者会不会一直将地球不停搜寻？

　　人的性情总是急躁的，更无需提塑造力的作用了。我担心，在亲自面对那些思乡心切、被恐惧和挫折感侵扰的远征军战士们的时候，我已经年纪太老，力不从心。

　　                      ——埃米尔·朗博士，《SDF-3任务的私人手录》





　　在一场激烈战斗之后，在战利品泰洛卫星之上，人类和天顶星盟友组成的太空堡垒远征军抚平了伤痛，决定现在应当欢庆胜利。而此刻，他们发现，已经恰好是新年前夜。

　　但是远在泰洛星系边缘之处，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一艘庞大的战舰，正穿越太空，接近这颗饱受战火，大如行星，拨转命运的卫星。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庆功会，年轻的苏珊·格雷姆欢快地想道。多美妙的宴会！她芳龄还未满十六，在她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浪漫的夜晚。

　　她一边费力地将一盒笨重的卡带装进她的摄像机，一边快速移动脚步，寻找更好的角度来对准瑞克·卡特和丽莎·海斯·卡特两位将军。他们穿着军礼服，刚刚站立起来，带着白手套的手互相握着，看来要跳舞的样子。传言两位太空堡垒远征军高官的婚姻不很稳定，但至少现在看起来，他们是深爱彼此的。

　　苏珊发出一声幻梦般的轻叹，她很羡慕丽莎·卡特。随即她的思绪回到了卡带上，她正用手掌根部不停敲击它。她只是个下级的军训生，只能从G-5①的公众信息厂，或者心理战部门，或者是士气鼓舞部门这一类的地方搞到器材。

　　磁带终于回到正确的位置，而她也开始继续追踪她的目标。

　　在泰洛碎裂的首都泰雷西亚，皇家大厅灯火辉煌。临时布置的照明设备和装饰物品，又一次将这个地方近乎无边无际的宏大空间强调出来。

　　盛大的舞会音乐依然是慢板节奏。是斯特劳斯②的作品，凯伦·潘想道；连杰克·贝克也能跟上的音乐。不出所料，杰克·贝克邀请她再跳一段华尔兹。

　　他跳的不算太糟。他有速度有敏捷，算是个不错的变形机飞行员——差不多能赶上我了，她这么想着——也让他马马虎虎算是个舞手。不过，她还是保持着高傲的态度，无懈可击地滑出舞步，这样一比，他的步伐就显得笨拙了；否则，他那种疯里疯气的自大无礼，会随时浮现出来。

　　他俩一般高，大约五英尺十英寸。他发色火红、面带雀斑、性情狂躁，她发色蜜金、肤色细腻、模特身材十分傲人——她早就习惯了呼吸急促的男人们投来的目光。杰克两个月前刚满十八岁；凯伦三周后则要欢庆她的成人礼。

　　曾经，他们变得油水不容，猫狗相争，一个是岿然不动，另一个则锲而不舍，这从他们一相识便开始了。但他们也变成了一起战斗的同志，而此刻两人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似乎已经把友善的敌意抛在了脑后，至少现在是这样。

　　太空无畏舰③的外表使人迷惑不解，从头到尾都是草率组合的部件：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设计原理，甚至科学认识的不同阶段，都体现在了那些对比鲜明、各式各样的模组中。船身安放了完全不配套的数十件武器以及各种式样的传感探针。

　　这艘混杂战舰正朝泰洛驶来，进入了战斗警戒状态。

　　在舞会大厅的外侧边缘，爱德华兹将军的幽灵中队和沃尔夫上校的沃尔夫战队的成员们，互相交换着敌意的眼神，但双方仍然保持克制，没有公开的冲突。丽莎·卡特将军的预先警告以及事后必罚的承诺，无疑是非常管用的。

　　爱德华兹就在那里。这是个傲慢、战功显赫的人物。他面容讥讽，若不是头部右侧被半个面罩盖住，尚可算得英俊。

　　按照丽莎的秘密指示，文斯·格兰特和他的陆基机动部队④密切注视着敌意的双方，随时准备着去平息任何可能的骚乱。目前为止，除了个别怒目相向和吹牛自夸，一切都还算平静。

　　太空堡垒三号运行在饱经战火洗礼的泰洛的轨道上，发现了迅速靠近的不明战舰。

　　SDF-3探测不明来访者的动作有点迟钝；地球战舰的系统在先前激烈的战斗中损坏严重，空间折叠系统全部报废，而其他一些系统的功能也距峰值水平相去甚远。

　　但她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个潜在的敌人。按照程序，SDF-3进入了战斗状态，通讯人员马上用下行通讯联络泰洛地面上的分遣队。

　　或许晚会上最奇特的一对应该是贾妮斯·安慕和雷，她是可爱神秘的歌手，他是泰雷西亚科学家卡贝尔的助手。

　　贾妮斯是朗博士的作品，一个机器人，一个人造人，尽管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朗摇了摇头，提醒自己不可藐视史前文化的塑造力的作用。两人形影不离，让他非常开心。

　　他转身向卡贝尔走去，老人是唯一幸存的泰洛科学家。

　　这里曾经是壮观的泰雷西亚城市风景和绚丽的皇家大厅外围花园，如今只剩一片瓦砾废墟。

　　天空中挂着一轮绿玉般的新月，那是泰洛所围绕旋转的巨大行星凡托玛。明美知道，它散发出异样的光华，将这里本应被中央恒星瓦利瓦的日光映照出的丑恶掩藏起来。绿色的凡托玛星光一定是用全部的魔力施展了法术，否则这充满着死亡和痛苦的景象，怎么会显现这难言的美丽？

　　林明美微微颤抖，乔纳森·沃尔夫上校的手臂顺势揽过她。明美能感到，他靠得更近了，想要吻她；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也想那么做。

　　他是温文尔雅、勇猛如虎、容貌英俊的沃尔夫战队头号人物沃尔夫，而且他让她死里逃生，在别人看来，这简直就像演戏一样曲折。就算这样，恋爱也还是危险的，她领教过，不止一次。

　　沃尔夫能看出明美在想什么。他的目光尽情地看着她，他渴望得到她。大恶狼⑤——他决不会喜欢这种措辞。

　　可这次，大恶狼着了魔，手足无措。她是个蓝色眼睛，黑色头发的淘气女孩，她的歌声和不加修饰的魅力是第一次宇宙大战中引领人类走向胜利的关键。这个小女人不知不觉地，出现在他白天挥之不去的幻想里，出现他在夜晚情欲燥热的梦境中，让他受尽折磨。

　　她没有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她只是看着他，睁大眼睛，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沃尔夫俯身靠近她，张开了双唇。

　　我那么爱她，瑞克想着，和丽莎一起步入舞池。他戴白手套的手扶住她的腰，能感到她柔软顺从；她的眼波在快活地流转。他发觉自己不禁露出了倦怠的笑容，而她的微笑则散发着喜悦的光芒。

　　没有她我活不下去，瑞克知道这一点。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我们一定会找到方法来解决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生活就毫无意义。

　　音乐刚开始不久就生硬地中断了，朗博士站在麦克风前，示意人们安静下来。舰队的管弦乐团指挥站在一边，面色虽愠怒但很知趣。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战争。他们的内心在期盼着那些话语。“不明飞船……驶向泰洛……骷髅中队和幽灵中队……海斯将军和卡特将军……”

　　战争又来到我们身边了。

　　瑞克冲了出去，但三步之后便停了下来，他发觉自己的妻子不在自己身旁。幸运的是，在一片混乱中，除了一个人，谁也没发现这一点。

　　他转过身看见丽莎等在那里，高昂着头望着他。他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十足是个战斗机飞行员，一头冲向战机，紧急起飞。

　　这就是他们最这段时间，这几周来一直争论的问题。在白天，这争论快速、简明、直接；在晚上，这争论令人厌倦、让他们对彼此的耐心消磨殆尽。瑞克过去是一名飞行员，他认为自己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别的角色。丽莎则坚持他的工作应该是指挥，监管机群的军事行动。他之所以要做这工作，是因为他被选中，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瑞克看到，妻子眼中满是信心，她的下巴扬起，骄傲地站在那里。

　　苏·格雷姆用她的录像机记录了整个过程，其实只是稍纵即逝的瞬间，有交流，有信任——有爱。现在，她把磁带倒回一点，好抹掉瑞克·卡特从妻子身边冲出去的片断，然后继续录像。

　　当人们转向卡特夫妇两位将军的时候，瑞克和丽莎已经站到了一起。这个时候，谈话声和噪声都消失了，即使是皇家大厅，见证过千秋万代的历史和难以磨灭的事件，也似乎在默默倾听思索。瑞克的高筒靴噼啪踏着光亮如镜的黑色地板。

　　他朝她伸出一支手臂，动作正式，一丝不苟，头向她的方向侧去：“长官？”

　　她身着礼服套裙，稍稍欠身，行了个柔和的屈膝军礼，然后把手搭在他伸来的前臂上。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注视倾听他们。瑞克和丽莎让每一个人意识到远征军是什么，以及它所担负的期望。

　　“将军，请下命令！”作为第二号指挥官，瑞克响亮的问他的妻子。通过这句话，他正式宣告了舞会的结束，并提醒所有人员该上岗了。

　　丽莎，坚如磐石，凝望着大家。她无需高喊，人们就可以听清她的讲话。“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将进入红色警戒状态。SDF-3做好战斗准备，GMU部队和其他地面部队向作战驻地报道；所有职务人员返回太空堡垒。”

　　人们已经行动起来，迈着大步或者匆忙地走向战斗岗位。但是没有人奔跑，丽莎是他们行动的中心。

　　“火力控制和执行作战指挥官们，要确保挑衅或敌意举动不得发生。”她严厉地说道，“我要提醒你们，我们依然是在执行一次外交任务。”

　　“继续执行！”

　　男人和女人们有目的的行动着，大厅将疲累的气氛一扫而空。丽莎转向一名副官——一位通讯官：“向全权大使委员会致意，可否烦请他们做好准备，我在返回堡垒后立刻召开会议，非常感谢。”

　　副官离去了，丽莎朝瑞克说道：“您请。”

　　瑞克，挽着他的妻子，走向穿梭机停机坪。远征军人员为他们让出一条路，瑞克跟着丽莎行走的节奏：快步稳健，毫不慌乱。

　　当穿梭机穿过泰洛大气层去与SDF-3会合的时，俩人正在研究刚送过来的初步报告，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正快速分析，大量的信息不停涌来。瑞克稍停片刻，看着自己的妻子，她面对最新情况，正在认真思索。

　　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紧握着。“我们欠彼此一个华尔兹，丽莎。”

　　她朝他快速地微笑，笑容可爱，紧紧回握住他的手。随后，她转身继续向部下发布命令。

　　在雷看来，人类和他们的远征军任务从一开始就令人不解，而现在则更迷惑了。

　　随着不明飞船的消息传来，他和卡贝尔——就像是他的父亲，事实上，胜过父亲——急忙赶到穿梭机停机坪，等待着去SDF-3的班次。他们的愿望没有招来任何疑问；他们如今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军事情报源，尽管此刻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疑惑。

　　雷引导卡贝尔一路走过。有一些谈话和情景的片段，令他们感到困惑。

　　有两个年轻的士官生，叫凯伦·潘和杰克·贝克。为他们安排的职责是管制人群，加速撤离。杰克总是想要引起凯伦的注意，讲些笑话；而她则对他报以难堪的目光后，继续工作。

　　雷无法指责她。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可笑的呢？难道杰克心智上有问题？

　　还有那个歌星，明美，贾妮斯·安慕的搭档，她的声音动听，超凡脱俗，她还有让人心神不安的容貌。那个叫沃尔夫上校的人似乎总是跟随着她，看来想要独占她，但是她好像没有那个意思。事实上，她看起来差点就流泪了，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警告性人类生理异常现象。

　　此刻幽灵中队、骷髅中队和GMU部队配合得跟思想相连的三位一体一样默契，虽然雷不久前还看到他们随时都会互相殴斗。

　　他四下环顾想找贾妮斯·安慕——明美的搭档、和声、几分知己、自我映像，但他找不到她。刚才她还跟朗在一起，可现在朗也不见了。朗和贾妮斯之间有很多流言蜚语，雷努力不去想这些恼人的事情。朗表面上是她的舅舅，虽然有些人认为“关系比这复杂”。

　　那又怎样？雷根本没有“舅舅”的概念，也不明白“关系比这复杂”意味着什么。可他的面颊还是有些发红，而且他有些莫明的怒气，一想到贾和朗之间有些朦胧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这位年长的人类科学家对她的重要性要胜过……

　　雷和卡贝尔一下子被拥进穿梭机，迅速滑落的舱门把夜幕里鬼气森森的泰雷西亚废墟隔在外面。

　　①：即后文提到的社区事务署，SDF-3上的单位。

　　②：奥地利音乐家族，以圆舞曲而闻名。

　　③：二十世纪初期一类战列舰的统称。这里指SDF-3发现的不明星船。

　　④：即GMU部队。

　　⑤：沃尔夫和狼的英文词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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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厌倦过对卡特夫妇这两位将军的持续报道。在我看来，他们是完美的结合，是地球方面派上战场的最佳人选。

　　但换个角度看，敌人也已经派出了最致命的对手。

　　                         ——苏·格兰姆，纪录片《史前文化的私掠舰队：SDF-3,法拉戈号，哨兵同盟与远征军》的旁白





　　太空堡垒三号的舰桥上，丽莎·海斯正在审视战斗的准备事项。想到远征军的外交任务或许会落空，并朝战争的噩运走去，她感到了阵阵绝望。

　　从观察到那艘身份不明的无畏舰算起，已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尽管现在它非常接近堡垒，却依然没有对视觉信号或者电磁信号作出任何应答。和平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她船员的生命以及保全她的指挥系统也同样重要。她就像个刚入伍的机枪兵一般坐立不安，却又不象他们那样幸运，只管盼望自己能够首先开火就好。

　　还有，SDF-3仅剩下了部分战斗力，允许敌人进入近距离范围，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即使是这样，远征军的任务，也必须要表明跨越星系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战斗而战斗，投入无休无止的战争。

　　她没放过每个细节，想确定没有再多的准备工作可以做了。丽莎环顾舰桥四周，舰桥上的小型瞭望组与她导师格罗佛舰长的设置如出一辙，只不过那三个新技术兵都是男性，瞭望主管兼丽莎的执行人，福尔赛提指挥官也一样。

　　战术情报中心的样子像是个巨大的洞穴，是堡垒上的指挥、通讯、控制场所，瑞克和那里的军官们正追踪着源源而来的情报，但没有一条能派上用场。全权大使委员会是个平民政体，总管太空堡垒远征军；他们短短地开过会后，便赋予了丽莎控制这个局面的权利。他们很满意她并不好战这一点，而她也非常清楚这左右为难的战术窘境。

　　变形战机集合出发，阻挡新来者，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拦截交火。阿尔法机，贝塔机，摇石机也安排到了指定位置。丽莎的目光在战术显示屏上的骷髅中队标志停留了一会儿，想到了瑞克被困在成行成列的控制器、技术官座席、监视器和仪表盘中间，不得脱身。她知道他的渴望，渴望身穿心爱的飞行服，飞到他们那里。

　　她能想象此时此刻到他的心已经和他们在一起了，而她则被放在了后面。即使真的是这样，她能理解，也能谅解，只要他继续承担现在的重任。

　　她努力把那些想法推出脑海；变形战机已经进入了不明无畏舰的射程范围。尽管这艘船堪比地球上最大的战列巡洋舰，但和SDF-3这个庞然巨舰相比，要小得多。它依然保持着令人焦虑的静默。

　　根据指导规则，下一步应当由变形机执行近距离飞越，这是向闯入者发出的警告。如果还是没有应答，便要向战舰的船首上方发射炮火。

　　她刚打算调幽灵中队而不是骷髅中队来执行飞越，但又改了主意。尽管瑞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会很想穿上旧日的飞行服，可他毕竟还是会尽守自己司令官的职责。爱德华兹太过轻率，他甚至会挑衅对方，把事态引入交火。统领骷髅中队的麦克斯·斯特林，要更加可靠，而且他是远征军的头号飞行员。

　　她正开口向骷髅中队发令时，那三位男性技术新兵中的一个说到：“那艘前进的船正在减速，舰长。他们正改变航向，可能插入泰洛轨道。他们正在关闭武器系统。”

　　就在技师传送情报之时，出现了从战术情报中心传来的女声。中心的通讯仪器截获了新来者的无线电波。

　　信号传到舰桥，丽莎听到了一阵陌生的、听起来像是被处理过的、怪调的语音。但是慢慢地一点一点辨认，她听出了音节。

　　“天顶星语。”丽莎的舰桥主管布雷克先生轻声说道。不过丽莎早已转身接通了朗博士的科研分部。

　　“请回答，”无线电通信传来一阵可能是电脑合成的语音，依然是那种古怪声调。“外星人的船，请回答。”

　　外星人？丽莎正思索着，朗博士已经在屏幕上显示了。他的两边是布里泰和爱克西多。他们曾是人类最强大的敌人，如今已经是最坚实的盟友。

　　“你能推测出这话的意思么，博士？”丽莎问道。“布里泰司令，爱克西多勋爵，你们有什么看法？”

　　爱克西多回答了她，尽管他已经微缩后的身材和人类相仿，但是语调中仍带有一丝天顶星语怪异的颤音。

　　他是这一族中最伟大的智者，通晓天顶星人积累传承下来的各种学识和历史，尽管其中有一些是刻意编造的内容。“是泰雷西亚语，”他确认，“还有一些外来词来自我们的战斗密语，以及机器人统治者的某些用词。但是讲话的人，既不是天顶星人，也不是泰洛人。”

　　“至于那艘船，我资料库的信息不足以辨别它的身份，尽管它的某些部位与多种星际文化下的船体特征具有相似性。”

　　“但这不是天顶星人的船，”布里泰大声说道。“这点我可以肯定。我们一族征服了数以千计的星际世界，与上万个种族有过接触。泰洛语是星系中这一大片地区的通用语。这艘战舰可能来自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甚至更为遥远。”

　　所有人都听到了那艘战舰接着传来的通信。“我们为和平而来，”那怪诞的语音说道，“我们为友谊而来，请不要开火！我们急切需要你们的帮助！”

　　“请表明身份，”一个通信官用清晰的女低音应答。“前进的星船，你是谁？”

　　“我们是哨兵同盟，”可怖的声音回答道：“我们是哨兵同盟。”

　　舰桥下面的战术情报中心里，瑞克·卡特的眼里突然浮现出黑石方碑与音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①响起时的可怕景象。

　　丽莎注视着舰桥的主屏幕。

　　突然间，爱德华兹的面容出现在屏幕的一角。“是个诡计！将军，你不能让他们——”

　　“将军，够—了—吧！”丽莎怒喝一声，关闭了他的通信屏幕。之后她便同全权大使委员会讨论起来。

　　“女士们先生们，我建议我们允许，嗯，外星人的飞船在我们的变形战机近距离护航并且关闭武器系统的情况下，着陆泰洛。我们可以一直将SDF-3的主炮对准它，当它着陆时，GMU的火力也能覆盖它。如果他们想要作战的话，那么他们也将在战术条件劣势下作战。”

　　这引发了委员会一阵激烈尖锐的争论。SDF-3到达这里时与因维人产生了毫无理智的仇恨，此后，一部分委员会成员接受了爱德华兹的态度立场。

　　朗用简单平静的恳求，消除了这份敌意。或许这是他在多年前接受史前文化大提升②之后，所说的最具有人性的语言。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穿越了大半个银河系，只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希望，能够听到‘友谊’的声音；而他们，就刚刚说过这个词。”

　　着陆的批准令获得一致通过。

　　人类的生物材料外科手术和美容手段使爱克西多变了样子，不再是那个鼓泡青蛙眼，身材畸形的侏儒了。不过这对他来说，除了让他周围的人感觉不那么紧张之外，也并没什么大不了。

　　他伸手将桀骜不驯的一头棕红色乱发向后背去，斜睨着屏幕上的输出数据。他的资料库已经与SDF-3的数据平台接驳；随着新来的战列舰逐渐下降，追踪它的探测器将信号不断送入。和以往一样，他能感到大布里泰的身影隐约就在边上。

　　爱克西多，布里泰以及远征军中的诸多著名人物此时都在战术情报中心。众多技术兵，情报员，和操作员们在这个大房间内到处疾步前行。这个大房间边长有二百英尺，高度差不多有边长一半，布满了显示屏幕和仪表仪器。室内最显眼的是一个五十英尺见方的主显示屏。

　　爱克西多正将新来者的船外形中不同部分的特征，与他天顶星资料库中的纪录相匹配。“看到没有？这朝向船尾的部分，右舷一侧，是普拉西斯的！还—还有那部分，船体中部右舷前方：侧影很像是佩里顿的风格，你说是不是？”

　　没有人反驳他的看法，不过也没有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其实爱克西多也不清楚。“看起来这些哨兵们七拼八凑，把各种各样的星船组合到一个结构去了——你看——形成了，噢，我不知怎么说才好，一种聚合体。当然，这个设计并不适合大气进入。”

　　爱克西多是对的。这艘组装而来的船，既不对称，在重力场和大气层中又缺少平衡。在艰难下降到泰洛星地表的途中，它已经摇摇欲坠。

　　不过这艘破船仍奇迹般地保持着完整。瑞克·卡特发觉自己虽然还不知道这些哨兵们是什么来历，却也在为他们打气加油。他感到了一种多年未曾体会过的情绪，那是一种在他父亲的特技飞行团表演时的得意兴奋，已被埋藏多年。

　　“针对他们的能源系统的分析没有合理的结果，”一个女技术官向舰桥报告道，“部分信息显示它与史前文化能量是一致的，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相容。我们甚至还收到了一些信号，看起来这些设备，嗯，像是蒸汽时代的产物，舰长。”

　　“谢谢，上校。”丽莎回答后，女军官的影像便从舰桥主屏幕上消失了。

　　她转到爱克西多和布里泰的频道：“先生们，朋友们，我们遇见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布里泰深吸一口气，原本宽大的上半身更加魁梧了，随后树干一般的双臂交叉于前。“这让我们很难堪，丽莎，所以我们迟迟到今才讨论起这点，可天顶星人的很多记忆是伪造的，是机器人统治者构建的，由他们移植，当他们——”

　　她从未见过布里泰如同公牛一般不屈不挠的硕大头颅，象此刻这般沮丧低垂。丽莎能体会到他深深的悲伤和失落感。“他们欺骗了我们；我们的忠诚，我们的英勇，我们的牺牲，只是个笑柄……”

　　爱克西多赶紧跟上，以免后面接来的是沉默。“和那些更遥远的星团相比，我们对这个本星系团了解的更少，天顶星人那时被派去拓展统治者的疆域，都是一些扩展外围的征战，正如你们的古罗马帝国那样。但你得知道，卡特夫人，呃，舰长！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时，不能相信自己的记忆。”

　　布里泰的下巴再次扬起。“我们还是会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你。这些混合在一起的技术来自普拉西斯，佩里顿，卡巴拉，还有其他一些行星，这些世界都是统治者帝国的重要部分。它们都是本星系团的星球，由于很方便到达，所以在臣服于机器人统治者的野心的前提下，被允许保持相当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风暴中央，生存了下来。”

　　“这么说，因维大军到最后才攻陷了他们的世界。”丽莎缓缓说道。

　　爱克西多颔首道。“除了泰洛的最后一批。因维的女王和摄政王渴望着将怒火发泄在它们身上，即时考虑到双方在战争中人员已损耗很多，因维人也会尽自己所能这么做的。”

　　因维人在与统治者的漫长战争中，确实获得了胜利，但它们赢得的地方很多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行星，甚至是恒星，一颗颗地凋零。星系中这一片区域，如今变得毫无夺取的价值。

　　瑞克的面容显示在主显示屏上。“着陆特遣队待命出发，舰长。”说完后，他对妻子敬礼。他的展示的只有永远保持精准的动作和表情，整个SDF-3上这种态度四处可见。他身后是两艘重火力登陆艇，与远征军特使一起飞下地面迎接哨兵同盟。麦克斯的骷髅中队负责编队护航。GMU部队已经开到那个地点，基地上的巨炮正瞄准这艘落地的太空战舰。

　　丽莎回礼。他们的手快速从眉际掠过，动作轻快漂亮，就像手册上要求的那样。她心想，他又能再次前去冒险了，若是有旁人看到他们互相敬礼，能否分辨出他的喜悦之情呢。她又想，可他自己是否知道这一点呢。

　　哨兵之船挑了一片凸起的平地作为降落台。变形机和陆基部队正朝这里集结，覆盖火力点；骇人的装甲车队一路驶来，履带当当作响。登陆艇也在下降，扬起一片沙尘云雾，不过很快又平静下来。

　　关于礼节，已有过一些争论，不过委员会无人愿意上前敲响哨兵的大门。于是决定丽莎和瑞克，由布里泰、爱克西多和朗博士在两侧护送，不携兵器接近那艘船。在凡托玛的照耀下，另加一百个泰洛巡行者双足探照灯的光芒里，这一群人步行朝哨兵之船的主舱门走去。

　　那艘船的主舱门卷动打开，丽莎下意识地振作了精神，可里面并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一段斜坡伸展出来，就好像哨兵之船的侧面冒冒失失地吐出一根舌头。坡顶上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身影。

　　实际上，那个身影是漂浮的。长袍的底边在坡道地面上方一两英寸的地方轻拂波动。

　　朗是推选的远征军谈判代表。在飞扬的尘土里，他轻轻咳嗽了一声，一脚踏上了坡道和沙地的连接之处。“如果你们为友谊而来，那我现在伸出手，代表我们所有人，也为友谊而来。”

　　那个生物俯视着他，它的面容光滑，就像带了一个空白的面具。“我不能伸手，”它的声音和通讯器中传来的声音是一样的。

　　在它后面，更高大的身影，若隐若现。在它边上，还有别的更矮小的，鬼鬼祟祟的身影。这时，哨兵之船向外喷出气体，泰洛的空气突然间升起了一阵迷雾，想要看清它们就更难了。

　　瑞克听到了丽莎的尖叫，立刻大喊她的名字。片刻后，他便与那个恶魔扭作一团。

　　①：瑞克看到的景象是美国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画面，表明了人类的进化与智慧的获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取材自哲学家尼采的交响诗，是该电影的主题音乐。作者可能是想表达瑞克将要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看起来近乎神一般的外星种族的畏惧心理。

　　②：此处指朗博士首次接触史前文化时获得的脑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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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想：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在宇宙大战时期，我们就已经发现，无论何处，只要组成生命的基本化学物质相互共存，它们就会优先组合成同样的亚单位，这些亚单位又决定了地球上生物的基本结构。换句话说，DNA的有序编码不是大自然的随性之作。

　　氨基酸和核苷的形成与组合几乎不可避免。信使RNA上密码子与反密码子的结合似乎是一种分子自身内在的译码运作。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宇宙中的生命是极为相似的，而且是由某些力量驱使所致。

　　但即便知道了这些，哨兵的出现还是使我们大吃一惊。

　　                                ——丽莎·海斯，《丽莎·海斯的回忆录》





　　和《旧约》的恐怖故事相比，挡着瑞克的这个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魔鬼。至少，他看似缺乏火与硫磺的力量，他现在正用带着口音的泰雷西亚语试着说明些什么，而不是将瑞克投入到地底深渊，去承受无尽的痛苦①。

　　“放开我！把手拿开！”

　　瑞克能看到的是一张长着角且略带魔鬼气息的脸，正对他咧嘴笑着。瑞克感到自己被谁用力拉开，他想应该是魁梧的文斯甚至是布里泰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让瑞克感到惊讶，拉他的人是朗。朗的举动小心翼翼，但有效地阻止了一次外交上的危机。

　　是史前文化借他之手起的作用吗？年轻的将军心生疑惑。

　　空气逐渐清晰，骚乱开始平息下来。当哨兵们出现在眼前时，人类目瞪口呆。

　　“我是海顿四号的维特，”披着长袍的他拒绝了丽莎伸出的手。“我想说的是，我不能与你握手，按你们的观念与理解，我没有手，也没有手臂。但我还是非常欢迎你们的友谊之辞，并且再次申明我们的友谊。”维特从斜上坡飘然而下，庄重地朝他们低头行礼。

　　丽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只能回礼致敬。

　　按委员会的决议，一张圆形大桌被露天放置，哨兵特使和堡垒远征军的众人们转移至此各自就坐，他们上空，碧绿且呈月牙状的凡托玛正挂在泰雷西亚的漫漫长夜之中。一条条的照明栅格和造型古怪有两腿支撑的泰雷西亚探照灯照亮了这块区域。

　　人类服务生用托盘端来了食物和饮料。哨兵中的一些人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但另一些人拒绝了，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营养需求。

　　大布里泰坐在吱吱作响的巨大座椅上，注意到那艘七拼八凑的战舰里，观景窗边和瞭望穹顶下挤满了人。按他的建议，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物资放置到了气密舱；哨兵特使们大声地表示谢意，并提到一个几乎不值得讨论的事情：他们的食物配给快要耗尽，正面对饿死的威胁。

　　那些看起来就像雄性或雌性的熊，双脚宽大笨重，身着束带，上面有口袋、容器和手持武器，走来走去的生物，便是卡巴拉人。

　　维特和他的伴侣莎娜来自海顿四号，他们的出现让卡贝尔和雷会意地交换了眼神，朗和其他人则没有时间问他们这眼神意味着什么。突然间，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杰克·贝克觉得天顶星人更像是人类的近亲。

　　这一对看似有生命的水晶人来自史菲利斯的世界。，那两位体格强壮健美，气质高傲，身着野蛮大胆的格斗套装的女性，是妮雅和贝拉，普拉西斯星人。

　　在通讯车顶，凯伦·潘正入迷地看着一对嘎鲁达人，他们长得酷似狐狸。嘎鲁达人的脚板分成三瓣，让凯伦联想到帽架的底座。他们的口鼻被复杂的呼吸器官所隐藏。走路时，嘎鲁达人喜欢摇摆那条又长又肥的尾巴，提供给他们的座椅也因此当场进行了调整。

　　卡贝尔和爱克西多已经帮助朗以及从G-2情报署和G-5社区事务署临时抽调的任务小组一起编写好了计算机译员的翻译程序，。但总体来说，特使们都能说不太流利的泰雷西亚语。而堡垒远征军的大部分人用的是一种天顶星改进版的泰雷西亚语，所以，当哨兵们说话的时候， SDF-3上几乎所有人都多少懂一点，正如布里泰所说的那样，这是通用语。

　　首先清楚的是哨兵同盟不是军队，也不是政府组织——他们是逃亡者。

　　“因维暴政下的逃亡者，”维特的发声经过处理并带有沙沙的响音。丽莎在他身上找不到声音的来源。虽然维特和莎娜没有嘴巴，但他们的话语能被听到，也能被录音。

　　“海顿四号，卡巴拉，佩里顿，嘎鲁达，普拉西斯，史菲利斯——我们的家乡不同程度的受到因维的统治。我们现在所用的这艘船，原本是囚禁我们的监狱，算是——动物园？不，该怎么说？——战利品橱窗！对，船里数以百计的我们，就是里面的展品，都是取悦瑞金特的玩物。

　　“发生了什么事情？”贾丝廷·赫胥黎问道，她以前是地球联合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现在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的语气不带有任何感情，这也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什么改变了你们的境况？”

　　朗注意到来自佩里顿星的巴拉克，长着魔鬼角的他是哨兵中唯一一个没有配偶或同伴的人。从见面会开始到现在，巴拉克一直表现得烦躁不安。他的手长有两个拇指，第二个拇指长在对侧，相当于人类手的边缘位置。这只长着六个指头的手猛地拍向桌面，同时巴拉克发出了狂暴的长啸。

　　“细节有什么重要的？我们打败了捕获我们的人，夺取了这艘船！我们在这里每拖延一分钟，每等待一分钟，就会有活生生的人们在瑞金特的暴政下受苦死去！船上的设备让我们看到了你们的战斗；你们现在应该意识到瑞金特绝不会给你们和平，即使是休战也不会有！”

　　“你和你那艘几乎瘫痪的太空堡垒在这里，你不敢再等待瑞金特发动下一次战争，你能否定这一点吗？非常好！帮助我们对他发动战争！加入我们，为了我们也为了你们自己的生存。”

　　巴拉克邪恶的长角尖端，不停颤抖。他那浓厚的眉骨下，没有瞳孔和虹膜的眼睛正怒视着他们。“帮助我们，为了那些深陷奴役和痛苦，甚至在此刻垂死的人们！”

　　一些东西深深地刺痛了巴拉克，瑞克担心这个佩里顿人会穿过桌子走向某个人。但两个类熊的卡巴拉人中的雄性——勒荣，将他的手重重地搭在巴拉克的肩膀上，巴拉克平静了下来。

　　他的身高和布里泰差不多，但要重很多。勒荣朝四周笑了笑，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微笑。但事实上，有点可怕，至少瑞克在这个距离上这么认为，他的牙齿很凶恶，又长、又白、又锋利。

　　勒荣摘掉了他的厚护目镜，随意地将它挂在了脖子上。他用粗哑类似哀嚎的声音说道，“刚才巴拉克所说的，我们都庄重的发过誓，要将它实施。不管代价有多大，我们都将战斗到取得胜利或最后一个人牺牲。你们太空堡垒远征军的人也许不会明白，但我相信，如果你们被关在笼子里展览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仅仅为了取悦因维人，那你们就会明白。”

　　勒荣的配偶克里斯塔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像是排干地下湖泊时所发出的声音。和她的丈夫/配偶一样，她的角让人联想起在额头前萌发的小蘑菇。

　　克里斯塔补充道，“我们在宇宙中埋葬的同伴多于幸存下来的；这就是因维人给予我们的照料。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这些幸存者制定了契约，称自己为哨兵——一个天顶星词语，我们希望你们能领会它的含义。”

　　“哨兵，守护人。他会说这样的话：‘这块地方，由我来保护！用我的生命来保护！如果谁要在这里多管闲事，那他就是发动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克里斯塔大声吼叫着。人们闻道她身上散发的皮毛味和麝香的气息。丽莎脸色苍白，感到迷惑，想知道宇宙是否可能创造出比一只愤怒的母熊更加可畏的生物。

　　克里斯塔开始使用她的母语，计算机提供了翻译。“瑞金特和他的因维大军已经是为所欲为！现在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战争，只有一方能生存下来!”

　　克里斯塔尖锐的爪子插进了圆桌，接着故意将手拉了回来，带有螺旋纹且经过刨削的木头在她指间卷曲了起来，木屑一面是有漆的，另一面则是原木的样子。

　　当刺耳的刮擦声消失后，巴丹，这个有生命的宝石，来自史菲利斯的哨兵，打破了会场的寂静，“你们会帮助我们吗？我们需要补给，武器和盟友。”

　　“你们有什么计划？”贾斯汀·赫胥黎问道。她依然保持那种不带感情的语调，但瑞克从她脸上看到了同情。

　　“首先，解放卡巴拉星。在那儿，我们可以恢复武器工厂，把我们完全武装起来。下一步，解放普拉西斯的战俘集中营，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勇士，她们唯一想做的就是以牙还牙，向因维人复仇。”

　　“然后解放佩里顿！”巴拉克说道，形状古怪的拳头重重击下。

　　巴丹没有理睬他，瑞克意识到哨兵们并不都是想法一致的。“最后，在嘎鲁达，史菲利斯重获自由后，我们会得到解放海顿四号所需要的某种知识，那时我们将准备解放佩里顿的战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将与因维人战斗，当然——甚至也许我们能彻底击败他们。”

　　“但如果没有，我们的行星联盟将追击瑞金特，逼他投降或将其杀死。”

　　当全权大使委员会退席，开始讨论哨兵同盟的请求时，丽莎，瑞克和其他一些人受邀参观这艘奇特的太空船。

　　可怜的朗好像裂成两半，他留在委员会对其施加影响力的决心与自己急切盼望能检查这艘船的愿望正在激烈斗争。尽管有一些事情远远比它紧迫，更需要担心。

　　“确认敌方战舰正向我们靠近，在已确定的攻击航线上，我再重复一遍，在已确定的攻击航线上。”扩音器广播道。防空警报呼啸着，人类和天顶星人可疑地看着哨兵。

　　“那肯定是因维追击者。”巴拉克咬牙切齿道。

　　“但我们已经摧毁了追击者！”巴丹喊着，“仪器也确认了！”

　　“它们出错了，”巴拉克回击道，“也许，我们摧毁的只是个诱饵。”

　　“那意味着什么？”瑞克询问，“什么是追击者？”丽莎正在临时通信线上忙碌，确认SDF-3已经处于战斗状态。

　　爱克西多解释道，“追击者是因维帝国鼎盛时使用过的一种武器；我很惊讶还有残存的。”

　　“也许它是最后一个。”勒荣咕哝着。“当我们起事占领这艘船时，我们摧毁了它的护卫舰，但没能阻止它释放追击者。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躲避追击者并与其战斗，以为已经将其消灭了，但没想到它再次找到了我们。”

　　这时，爱德华兹出现了，他的金属面罩在凡托玛和探照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很好，派我的幽灵骑士们对付它，它就不会再困扰任何人了。”

　　“不！”爱克西多吼道。他转向了丽莎。“将军，变形机的火力不足以对抗追击者。它是连天顶星人都害怕的武器！你的GMU大炮，甚至是SDF-3的主炮都没有足够的力量穿透它的护盾！它残酷无情，一旦它发现目标……”

　　他抬眼注视着哨兵的船。“它爆炸的能量，足够撕裂泰洛的地表。”

　　“是的，”巴丹，这个闪闪发光的史菲利斯人悲伤的说，“因为它的搜索机制锁定了我们的船，那只有一种答案：我们应该再一次将它引入太空深处，试着在那里解决它。”

　　“有没有方法让同盟之间相互联系？”贾斯汀·赫胥黎皱着眉头，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了，她正从那儿走来。看到他们脸上的惊讶，她笑了。“现在，哨兵和堡垒远征军正式成为同盟。投票是五比四。”

　　“夫人，”当得知在这场差距不大的投票中，她投了赞成票，爱克西多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激动之情，让他亲吻了贾斯汀的手，正如以前他看到人类做过的。当他识到正在做的事情时，爱克西多差一点就晕倒了。

　　“如果SDF-3和GMU的主炮，还有变形机的火力都不足以击败追击者。”瑞克说道，“那所有武器同时开火会怎么样？可以引它进入到我们和哨兵战舰的交叉火力网中。”

　　已经没时间去制定一个更好的计划，追击者离这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丽莎意识到自己要掌控全局，便立刻接入了SDF-3的线路，命令它离开轨道并转低高度，为埋伏做好准备。

　　已没有时间去处理弹道轨道路径和电脑数据；她带着一点猜测和祈祷，计算了一下变量和未知量，确定了陷阱被触发的时间，应该离的不远了。

　　“有人必须与我们的新朋友在一起。”爱德华兹奸邪的露齿一笑。从表面来看，爱德华兹的意思是那个人应该是他，他想早一点与这些生物并肩作战。但实质上，他把它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可能的手段。

　　但瑞克卡特说，“算了吧，将军。你去照看好战术情报中心和幽灵中队。”他转向丽莎，“长官，我是最合乎逻辑的人选。”

　　她在这点上不得不同意他。瑞克知道SDF-3的指挥中心是如何运作的，知道攻击时是如何布置与展开的，适当的指挥程序将有助于从哨兵一端协调行动。

　　能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看起来是多么的开心。丽莎想，这个时候自己几乎在恨他，但作为舰上将领，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批准执行。”丽莎说的时候下颌发颤。瑞克向她敬礼，转身，与哨兵们一起冲上了斜坡。

　　①：火与硫磺，指地狱中有罪者接受火与硫磺的惩罚。这是借基督教的宣教用语，地底深渊指地狱底层，罪人所在的层数越低，则罪越深。无尽的痛苦是指罪人在地狱中接受的永刑的折磨。






第四章

[image: 02]




　　佐尔死后，泰雷西亚轰轰烈烈的生命之花星际播种计划也随之告吹。其实，在多数情况下，事实恰恰相反——生命之花在条件不适宜的地方并不能繁殖，而且无法强迫。被战争困扰、渐渐衰落的泰雷西亚帝国迫于生计，只得重新分配资源。

　　因维人与机器人统治者的冲突，本应波及整个星系，却急速瓦解了。于是银河彼岸的战斗缩减到了海顿残留下来的几颗星球上，而就在那里尚有几处生命之花能够繁殖的地点。

　　其实[生命之花的繁殖]是有规律的，只不过执着于战斗的人们视而不见罢了。

　　                            ——简·莫瑞斯，《太阳的种子，银河系的守护者》





　　远征军选拔人员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在严重危机和巨大压力之下也能游刃有余。在紧急准备伏击因维追击者的过程里，远征军展现了非凡的勇气。

　　不仅要确保SDF-3与陆基机动部队能在精确的时刻到达精确的地点，通往哨兵同盟的临时通讯与数据线路也必须建立起来。此外，大量人类与天顶星的兵力要重新调动，史前文化武器系统火力任务需要架设，还有变形机也需要紧急集合并且正确调度。

　　已经没有时间回到她自己的战舰了，丽莎正在前往陆基机动部队参加会议。她的事务繁忙，以至于都无法仔细思考她与瑞克之间的关系可能再也无法一如往日。

　　走进哨兵同盟的船，瑞克觉得各式迥异的景象扑面而来，甚至气味都不同寻常。

　　他紧跟着勒荣和巴拉克等人身后，脚步沉重，并没有时间四处仔细观察。不过从他观察到的来看，这艘船的构筑绝对谈不上先进。空气有着某种溶剂浓重的味道。焊点、能源线路还有系统界面，即使将它是外星产品的事实考虑进去，仍然显得十分简陋。

　　勒荣朝远处的坡道大叫着发号施令，接着引擎启动，整艘船震颤起来。瑞克努力赶走脑中的疑惑，虽然这里可能没有阿尔法机的机舱里来得舒服，不过怎么说都比傻乎乎的待在SDF-3的战略信息中心要舒服的多！

　　尽管如此，这艘外星平底船还可算是个很奇怪的机器：安全阀在往外冒蒸汽，大捆的线路在头顶上盘旋通往各个方向，迷宫般的管道俯首皆是，甚至——

　　勒荣等人在一个通道连接处向右急转，瑞克则收住了脚步。他发现自己仿佛身处一个卡巴拉版的地狱之中。

　　至少很接近。瑞克看到数十个卡巴拉人正在把好像燃料的东西大堆大堆的铲到炉子里去，那炉子里火焰的颜色是他从未见过的。那些不知为何物的燃料在附近的燃料仓里堆的老高；要是在十九世纪的铁甲舰里，卡巴拉人一定就是司炉，他们戴着厚厚的护目镜，又长又亮的一排牙齿露在外面。

　　瑞克看呆了，呼吸着皮毛烧焦的恶臭味道。

　　突然，勒荣那巨大的爪子抓住了他的胳膊，然后他就被拽向了舰桥。一路上仍然是这些不成体统的机器设备。他想起勒荣曾经说起过哨兵同盟的船原先是被作为雷金特的战利品拼凑出来的，不过即便如此这还是过分了些。

　　接着他被塞进了一个十分拥挤的电梯，里面还弥漫着机器润滑油跟金属刨屑的味道。无论最大载重是多少人，这群人肯定是超重的。而瑞克发现他被挤到了贝拉身上。他估计她大约有六英尺八英寸高，——她是普拉克西斯两位女战士里比较高大的那个。

　　她的身体简直就是标准的健美运动员，身上还散发着某种油露的怡人芬芳。尽管她大体上看起来与人类无异，她却拥有一对雄鹰般的双眼。

　　他非常清楚她那短小紧身的战斗服能够遮盖的皮肤面积有限，而且她的肌肤，同金属浮雕、皮革首饰一道，紧紧的压在他的军装上。于是，在首要任务——商议对付追击者的策略之余，又多了一项附加任务——千万不能让丽莎知道这趟电梯之旅。

　　贝拉朝他微笑了一下，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和一对深深的酒涡。“欢迎来到——”这里她用了一个词，瑞克的翻译机只给了这样的译文，“法拉戈”。

　　“还要感谢您亲自同我们会面，将军”贝拉接着说，“您同我见过的女人一样勇敢。”

　　“呃，谢谢……”瑞克实在不知该说什么好，而这时电梯的门旋转着打开了，所有的人走上了舰桥。舰桥用透明材料建成，看起来像一个大水泡，长轴大约有几百英尺，宽大约五十英尺，位于法拉戈奇怪的巨型结构的最上方和最前方。

　　就在他四处张望的几秒钟内，瑞克注意到同样的设计却和船内其他地方大相径庭。接着他看到了法拉戈的指挥台。

　　“为什么我就一点也没有惊讶呢？”瑞克自言自语道，慢慢走向指挥台，心里还有些不情愿。

　　“非常棒吧，是不是？”勒荣低沉的声音热切的说道，“这当然是卡巴拉人的杰作！”

　　当然了。除了这些巨熊们还有谁能转动一艘木船上直径十英尺的轮子？轮子使用抛光的紫木所制，由白铜零件组装而成。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木雕，只是多了不少条腿，而且这些腿上都打了榫眼又被一个巨大的轮圈锁住了脚踝。

　　“哨兵旗舰，收到请回答。”丽莎的声音从通讯器传来。正在操作通讯系统的普拉克西斯人、卡巴拉人与嘎鲁达人等为满脸茫然的瑞克让出一条路，去回话。

　　话筒看起来很像老式留声机的喇叭。一个美丽而发光的史菲利思女子告诉瑞克如何使用那个像酒桶龙头样的开关来启动通信。“这里是法拉戈，清楚听到传输，将军。节目什么时候开始？”

　　瑞克的话让妮雅轻笑了一声，这个姑娘是贝拉年轻的随从，她看起来就像一个体型巨大的十六岁孩子。勒荣也呼噜噜的笑了一声。丽莎则回答道：“随时可以开始，只等你们啦。上升，在十万左右高度赶上追击者，沿磁场方向，从东到西把它带回这里，高度三千英尺，清楚了吗？我们已经查询过天顶星人的战斗记录；注意始终要与它保持至少一万英尺！收到了吗，法拉戈？”

　　瑞克逐字逐句的重复了一遍指示，接着好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哨兵的船发出轰鸣，震动起来，接着离开地面升空了。然而瑞克还是不知对他的妻子说什么好：“我们还欠彼此一支舞，丽莎。”他终于脱口而出。

　　然后线路两端都是迟疑，接着她的笑声打破了沉静：“你这家伙，悠着点。”

　　这是最后一艘因维追击者。

　　现在用在大气层内的战斗，它看起来像一把被风吹翻的雨伞，连伞布都所剩无几。当它扑向猎物的时候却发现猎物正在上升向它开来。

　　对于追击者来说这一仗也不容易。它本来是利用敌人的史前文化系统来锁定并且消灭目标的，但对这艘奇怪的船，虽然它跟踪了很久却始终不能确定将其归类。有时候法拉戈是目标，有时候则不是。

　　这场无声的决斗已经跨越了数光年的距离，追击者一次次进攻，都被这艘目标船上的生物所化解。但现在决战即将来临，不久之后追击者就要尝到爆炸-高潮-死亡的滋味了，而这些正是它的导航电脑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现在猎物正在向它驶来，这感觉不对。但哨兵的船颤抖着向上绕了个圈，又一头扎回如死亡之幕覆盖着泰洛的大气层里面。追击者激动地也跟着扎了进去。

　　“他们追踪的是史前文化，看到了吧，”勒荣咆哮的声音盖过了进入大气层的巨响，一只手抓紧了瑞克，另一只手在转动着那个巨大的轮子，克里斯塔也帮了他点小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牵制追击者这么长时间，我们不用史前文化开船！”

　　大气层让法拉戈剧烈的震动着，个头不及卡巴拉人的船员们被推来攘去站立不稳，瑞克也不例外。舰桥也是一片混乱。“那……那么你们用什么燃料？”瑞克好不容易问了出来。

　　勒荣用他低沉的喉音咆哮着说出来的词并不在瑞克听过的天顶星语之列，他只得询问制服翻领上别着的超薄芯片型翻译机。

　　“泥炭！”它答道。瑞克拍了那机器好几下，确定它还在正常工作。他还想再问一遍这词的翻译的时候，舰桥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追击者扑向他们的恐怖画面。法拉戈翻转过身，又朝泰洛的地面俯冲下去。

　　瑞克将航道信息馈送往战术情报中心，努力不去想自己的安危。哨兵的船之前已经高高升起，沐浴在瓦利瓦与凡托玛的阳光之中，但现在正迅速向下坠落。瑞克注意到一点比较好的地方，那就是哨兵船与SDF-3一样，有人工重力，这样的话在追击者蒸发他们之前他不至于会晕船。

　　突然追击者又出现了，看起来就像一只乌贼即将吞下一只小鱼。瑞克赶紧从白日梦当中清醒过来，使劲的捶了捶勒荣的胳膊想引起他的注意：“为什么现在它就能发现我们了？”

　　勒荣呼呼的笑了一声：“在船的中央我们也建设了史前文化导航设备，明白？”

　　瑞克看见了，那个设备像个灯塔一样立在电脑控制的示意图一边。“听着，勒荣，我想到一些问题，如果——”

　　他的话被泰雷西亚大气层中的一个强大气流打断了，而他几乎扑倒在地上，幸亏勒荣抓住了他。亚马逊女战士和透明水晶人还有狐狸长相的嘎鲁达人都被挤成一堆，正在努力往外爬。

　　“如果你们这个追击者有你们前面说到过的那种弹头的话，SDF-3与陆基部队一旦开火，我们都会跟它一道被烤成焦炭。”

　　勒荣在使劲的控制着方向轮，皮毛下浑身的肌肉都暴立起来，他用另一只手抓着瑞克以防他摔倒。“你觉得我们在干蠢事？”他说。

　　“没有没有，”瑞克心虚的回答，而勒荣转动了那硕大无朋的轮子让船进入既定航线。

　　追击者终于锁定了它的目标——就是那明亮、闪烁的史前文化标志，正位于法拉戈的中央。它冲了下去。它从电脑分析与实战经验中得知了对手的性能状况，也知道了这艘笨重的哨兵舰船毫无可能从它的俯冲中逃脱，也绝无可能躲过追击者起爆后的最终毁灭。

　　导航智能电脑的最后时刻就快到了，它切入了辅助设备，迫不及待的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瑞克靠在木头轮子上，目光向后穿过舰桥的透明泡，看到追击者已经是视野中可见的一个黑点。

　　勒荣把瑞克“递给”克里斯塔。“你说的没错！”站在巨轮前，这个类熊生物将钛圈向前压去，俯冲的更深了。“差不多是时候了！好吧，快告诉你的配偶还有你们的人，那家伙大约一分钟之内就到他们的火力范围了！”

　　狂风推竦颠簸着船体，瑞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你在说什么？它跟着我们哪！”

　　勒荣发出类似锯木头的声音（瑞克认为他是大笑了一声）：“没时间解释了，抓好了！”

　　根本用不着瑞克自己动手，克里斯塔已经兜住了他。她的皮毛发出的气味其实还挺好闻的，让人很放松。

　　瑞克看着法拉戈的部分碎片向四处飞散，努力压下心中隐隐的伤心——他和远征军到头来还是没能帮上多大的忙对抗因维人。自认倒霉吧，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可是他看见舰桥升起来了。

　　丽莎也看见了，从她所在的陆基部队。法拉戈曾是战利品的大杂烩，此刻各个部件又各奔东西。

　　一块流线型、有点艺术装饰味道的一只蚱蜢形状的模块从一个方向拱了出来，那东西又有那么一点像一只闪闪发亮的蝙蝠展开翅膀堆在另一只上面。形形色色的部件朝罗盘能指出的每一个方向飞奔出来。

　　突然，在哨兵船原来的位置上只剩下闪烁的接收器接在一个由远程控制正在急速上升的扫雷器上。它自动调整了航向，朝SDF-3主炮以及陆基部队大炮的火力交叉准心上准确下滑，而战斗机的火力也正在靠近。

　　尽管早已习惯了在泰洛在凡托玛背面中的漫长的夜晚里熟睡，这些生物还是被亮光惊动了。如同太阳一样火热而明亮高挂在天空，他们的休眠被打断了。

　　但紧接着亮光消失了，黑暗又重新笼罩大地。生活在泰洛的山水之间的生命们又沉沉睡去，虽然长久而低沉的声波仍然摇晃着他们。

　　勉强能够航行的前法拉戈号，仅剩下它曾有的最大的单个部件——一艘卡巴拉巨轮的一部分。在它的框架之内，贝拉擦去瑞克·卡特鼻子旁边的血迹，那是瑞克失去平衡时碰伤的。

　　她用一块雪白的头巾轻轻的擦拭着，头巾是她戴在金属战斗盔之内的。瑞克透过球状舰桥看去，下方是泰洛和已经变成一团球型气体的因维追击者，还有曾是哨兵战舰一部分的碎片在远远飞散。

　　“当我们从拦截到的通信中看到你们人类还有你们的天顶星朋友是如何出色的打击了泰洛的因维人”，她告诉他，“我们就想，你们一定可以成为很好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了，能够认识你真的很好，朋友。”

　　她把他的右手紧紧握住，或者说是夹住，可是稍后又松开了，仔细的查看着；而瑞克则努力想让这个舰桥不再旋转。

　　“老茧不太多，”贝拉看到，“你是怎么做到不让佩剑摩擦皮肤的？”

　　瑞克摇了摇头，眼前仍是金星一片，他努力思考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而勒荣此时却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叫，他正在指挥把哨兵船分崩离析的残片重新拼接起来。从瑞克能够理解的角度来看，肯定是和那些不堪入目的泥炭炉下面的某个重要接口有关。

　　“战斗结束了，所以克里斯塔跟勒荣得丧失斗志一阵子了。”贝拉说道，松开了抓着瑞克的手，“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比较严肃的，所有的卡巴拉人都是这样——有那么一点鬼迷心窍，总是想着宿命之类的东西……”

　　她又抓起了他的手，仔细的看着他的掌心：“我想你大概没过过几天太平日子，题外话了，将军。”

　　“不足为奇。”他嘀咕着，抽回了手皱着眉头看。接着他又看了看贝拉：“听着，这船，你们哨兵的船——的确非常出色！你们是怎么联合起一个战斗联盟的？又是怎么组装起这么一艘船的？”

　　他们又可以站起来了，而其他人也在周围聚集起来，当然除了正在把舵的勒荣。“不是我们，”巴拉克回答道，“是因维人，他们把我们都关在了一起。”

　　“那你们究竟是如何反败为胜的呢？”当瑞克提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维特。而维特短短的思考一阵。

　　“我想你还是跟我们一起来吧，”维特说，“某些事情……与其是告诉你……不如给你看看更明白。”

　　几分钟以后，瑞克就站在了一个笼子的栏杆外，那个笼子曾经装过展览品——也就是卡巴拉人，如果他的嗅觉还好使的话。不过现在在里面传出的呻吟声和摔打镣铐声却与卡巴拉人相去甚远，更不是其他的哨兵种族。

　　说话要通过一个哨兵们专门为他制作的通信器话筒，但它很简陋，仅仅能用而已。麦克风看起来像个漆黑的奖杯，而那奇形怪状的耳机大到可以垂到肩膀上。尽管如此，他还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面前的那个东西——哨兵的俘虏。

　　“丽莎，别让我形容了——我实在没法形容他们弄来这里的东西。只要派一两个警卫排赶紧来就好。还有翻译，录音设备，再加几码锚链跟一些便携式感应器——哈，宝贝儿，搬个玩具店来就是了。”

　　他可以听出她的声音中有一丝冰冷的嘲讽：“明白，实时向我汇报，如果你乐意的话，将军。”

　　他内心的某个部分在强烈的自责，他伤害了丽莎的感情；但是瑞克·卡特绝大部分的理智仅仅是在看着，瞠目结舌的看着那个缩在笼子里的东西。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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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无形的终极潜能召唤到现实。在我从因维人那里秘密的获取了这种强大的力量之后，我无时无刻不在祈祷自己能够运用这种力量。哨兵的出现似乎正是为了回应我的招唤。

　　在这个宇宙的时间宏流中，只有有限的几个人获得了这纯粹念力的赠与，而可以依据自己的愿望去塑造事件的进程。我就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我就是他们的全部。

　　                                 ——T·R·爱德华兹，《个人日志》





　　“我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因维人愤怒的叫了起来，试图更正对方对自己不敬的称呼。“我是泰斯拉，雷金特殿下的首席科学家。现在，我命令你们放开我，你们这些可怜的下等种族."伴随着他的挣扎，泰斯拉身上的锁链开始咔咔作响。附近的警卫们下意识的握紧了枪柄。

　　“放开我，听到了没有。因维大军不会放过你们的。”泰斯拉一直在试图挣脱哨兵们给他戴上的合金镣铐。他长满颗粒的绿色皮肤在镣铐表面蹭来蹭去，伸出双手，每只手都是三根粗手指展开，拇指弯曲的样子。

　　泰斯拉身高大约十英尺，身躯和四肢粗壮发达，并且与人类相似。但是他的头却是像身躯从躯体纤细的延伸出去，就好象蜗牛的鼻子。两个黑色的大水泡眼长在头的两边，吻喙尖端生着两根类似蛞蝓一样的触角，说话的时候会闪闪发光。

　　在朗博士和其他人忙着记录测量数据的时候，瑞克不由自主地朝那双眼睛看去，又很想不去看它们。那双眼睛里面看不出丝毫感情，也看不出任何思想，就像鲨鱼的眼睛一样，它们只是长在头的前方。而按照达尔文的经典进化理论，长在头部前方的眼睛更加便于捕食，也就是说，因维人是捕食者。

　　而人类也一样。

　　瑞克把地方让给了惊魂未定的的科技人员。这些人在他的命令下刚刚从SDF-3上赶过来，准备对泰斯拉进行检查，同时也要对这次行动的离奇转折尽可能的多些理解。

　　瑞克的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他不时的用毛巾擦擦自己的前额。突然间，他意识到维特就在这附近徘徊。

　　他不是刚刚还在船舱的另一边么？“哈，维特大人——”

　　“叫我维特就够了”，那个声音回应道。

　　“好吧，‘维特’，我想我们还是开门见山比较好。你们哨兵和因维人之间的麻烦恐怕不仅仅是一次暴动这么简单，我说的没错吧？”

　　维特有些犹豫。瑞克把毛巾扔到了地上，毛巾上的鲜血已经干透，只留下一片锈色的血迹。“细节我们可以留到以后再讨论。你只需要告诉我，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说的对”，维特回答道，一边与瑞克还有其他的哨兵成员看着科技人员互相推推搡搡的围向泰斯拉。“从前，因维人和天顶星人的战争吞噬了这整片星系。随着战火的消逝（此处collapse是第四章的开头含义），同边远星球的联系也几乎完全中断了。”

　　“现在，战争只能浓缩在附近星区有限的几个适合生命生存的星球之上：泰洛、奥普特拉、海顿四号、嘎鲁达等等。对于边远星球的居民来说，他们已经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去卷入这场因维天顶星大战的可怕余波。

　　“但是，就象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说的对。这些星球很不幸的待在附近——也就是说在无需史前文化超光速引擎就能到达的范围内，它们也一样沦陷在因维人的铁蹄之下。当然，时间、历史还有史前文化塑造力，都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将军。也许在你们地球人的日程表上，我们所遭受的奴役，这些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暴行，算不得什么亟待处理的事务。但是，我们哨兵同盟的成员歃血为盟，要解放这些邻星。

　　说到这里，维特的身躯在轻轻的颤动，仿佛尚未停息的音叉。瑞克曾经以为这是个冷血的“机器”人，但是现在瑞克从他的脸上看到了激情。“我们被关在笼子里。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日子么，年轻的将军？象野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你永远不会明白的！哨兵同盟可以把你，把那些愿意拿起武器同因维人作战的人当成盟友。但是，我要告诉你，卡特将军，尽管哨兵们愿意把你们当成战友，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对那些没有和我们共同经历过囚笼日子的人产生真正的信任，那种我们一同战斗，直到胜利或者死亡（不胜利毋宁死）的信任。”

　　瑞克想了想地球的历史，想到了那怪兽一样的闷罐车和巨大的毒气室。他从地上拾起了毛巾，仔细把它折了起来。“可以理解。”他盯着维特说到，“但是我们还是会帮助你们。如果你想知道原因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我们船上的那些历史资料。”

　　维特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们已经决定给这艘船重新配备船员，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打算马上动身去卡巴拉，立刻出发。”

　　“什么！等一下！”还有一些会议要开、委员会要发出决议、人员要配备、资源要分配、各分队的联络要建立、还有参谋部的会议、婚姻咨询、维护确认……这些都非做不可。

　　“你的‘立刻’是多久？”

　　“按照你们的时间来计算，我们打算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就出发。”维特以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你想等上十天，还是十个月？死在因维暴政之下的生命每分钟都在增加。”

　　“好吧，你说的也有道理，”瑞克用一种类似勒荣的声音咕哝着，“我想我们应该能做到。”他正盯着那些技术人员，他们正准备爬进泰斯拉的笼子里给他拍几张特写。

　　那么，那就是敌人了。至少是敌人的一副摸样。“他是你们的，你们的看管员是么？”

　　“我想你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维特没有计较。“我想泰斯拉当时对我们肯定还有更令人不悦的计划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们是怎么打败他的？"瑞克追问到，”你们是怎么抢到这艘船的？”

　　“啊，莎娜和我的脖子被锁着，我们没有手臂嘛。因维人在甲板上划了条线，他们，就在线的那头给我们喂吃的。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把他们那条线擦除了，自己画了一条，离我们更近的一条。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这个愚弄因维人的把戏更简单了。

　　尽管维特一族没有四肢，但这也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把因维人打废，尽管他们的方法可能和散打或者跆拳道完全不同。瑞克把这点记了下来，准备着手处理接下来的事务。这时，他突然听见一声巨大的吼叫。

　　很显然，因维首席科学家，泰斯拉非常不喜欢哨兵的礼节。普拉西斯的亚马逊女战士用电枪刺他，卡巴拉的披甲人猿粗鲁的推他，准备拷问他。尽管没有一个哨兵成员表现出了过分的凶残，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显露出了哪怕一丝怜悯。

　　就在这个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向全权大使委员会汇报，也还没有同他的妻子讨论，但瑞克已经明白了，哨兵们一定会象他们誓言的那样，胜利或者死亡（不胜利毋宁死）。

　　除此之外，瑞克还知道，他会和哨兵们一起出发去战斗，哪怕这可能会给他和丽莎的婚姻画上句号。但是，他从哨兵身上感受到了和丽莎一样的勇气，他欣赏哨兵的勇气，就像他喜欢丽莎的勇气一样。

　　尽管委员会强调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哨兵同盟依然坚持他们原先的计划。这个时候米莉娅·斯特林想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她从一个战士的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偷偷的把想法告诉了她的丈夫麦克斯·斯特林，骷髅队长。麦克斯随后又把这个方案转告给了丽莎。

　　丽莎此时还没有能够完全消化哨兵的出现所带来的变数。除了他们给SDF-3带来的危机之外，瑞克身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当丽莎发现她甚至希望委员会能够拒绝给这些革命者提供帮助时，她提醒自己还有许多同样的生命正在因维人的枪口下挣扎，消逝。

　　因此，她采纳了米莉娅的建议。她带领哨兵同盟的领袖们登上了一辆气垫车，给他们展示了堡垒上的一些武器装备。气垫车从摇石变形机和气垫坦克面前缓缓驶过，旁边还有新一代的歼击机器人，地面装甲车辆和自行火炮系统。哨兵同盟的人对这些装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卡巴拉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那些现役机甲的喜爱，不停的发出巨大的赞叹声，气垫车的扶手也快被他们给拍散架了。

　　普拉西斯的女战士们也毫不吝啬她们对这些精巧的战争机器的欣赏。对于她们那种身形高大、嗜血的美丽，丽莎也禁不住有些着迷，甚至感到了少许危险。她不时的留心着丈夫的举动，而后者似乎迷失在思考之中。不过，她能够猜到，甚至能够看到他大脑里的想法，那些想法让她感到非常迷茫。

　　“这真是太奇妙了，”朗博士一边翻看着科技人员从哨兵旗舰上面发来的报告，一边不停的喃喃自语。

　　贾斯汀·赫胥黎有些愤怒了。她正坐在朗博士的旁边，终于忍不住侧过身子在朗博士的耳边小声抱怨到，“埃米尔，别这样！这很重要！”

　　朗博士很想反驳她，比起哨兵的出现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还有委员会里无尽的争吵，这些数据要有趣的多。但是他还是得承认，贾斯汀有她的道理，尽管委员会已经觉察到事态的紧急，并且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行动，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挥霍。

　　哨兵同盟给远征军带来了海量的信息。拿那艘神奇的卡巴拉飞船的驱动器做例子，卡特没有在做梦，驱动器依靠燃烧一种类似泥炭和褐煤的物质来产生动力。乌尔弗洛——实际上它更象是生命之花的某种祖先！除此之外，在那半是神话，半是宗教传说的背后还隐藏有名为海顿的古老种族的消息。

　　朗博士突然意识到有人正在和他说话。“哈。您刚才在说什么，主席先生？”

　　朗千博议员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怒气。他重复到："我想知道，在您看来，SDF-3同哨兵联合行动，为他们提供炮火支援，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朗博士放下了手中的文件。“这个想法完全不切实际，尊敬的主席先生。我们遭到的损害还远远没有修复。最少还需要两年，这还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修复堡垒的主力驱动器。”

　　“更为重要的是，SDF-3必须留在这里，确保磁单极矿石的开采不受任何干扰。没有凡托玛上的矿石，我们就回不了地球。所以您看，哨兵同盟的建议是我们目前最明智的选择，而且在我看来，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可以拿出多少力量去支援他们的行动，以转移因维人的注意力。”

　　“我同意。”爱克西多说道，贾斯汀·赫胥黎在一旁点头表示赞同。

　　“去跟他们说吧，”T·R·爱德华兹在另一边假笑，他刚刚做完了他的证词。

　　爱德华兹突然表现出来的对哨兵同盟的支持，以及他近乎迫不及待的对军援计划的辩护，让爱克西多和其他一些人非常担心与困惑。他可不象是个对非地球种族充满爱心的人物。实际上，他对天顶星人的仇恨众所周知，而他对雷和卡贝尔的敌视也早就公开化了。

　　但是，爱德华兹把哨兵的出现给他带来的机遇视作一项神迹。他在对泰洛的第一次攻击中获得的那神奇的秘密已经让他的野心超越了整个星系。

　　只要用上一点小手段，他就可以把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那些挡在他权力之路上的人给除掉。只要哨兵的战争依然在继续，这些人就无法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考虑到战局的变幻莫测，他们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

　　“经过估算，为了配合哨兵同盟的行动，我们可以派出一支数千人的混成部队，包括机甲和其他装备。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保留足够的力量来防卫SDF-3本身，泰洛以及在凡托码上的采矿行动。” G-3署的一位作战参谋正在向委员会报告。“哨兵同盟需要有经验的高级指挥官协助他们制定战略，并且为武装、训练和组织那些他们计划征召的部队提供帮助。”

　　这个参谋坐下之后，贾斯汀·赫胥黎说到：“女士和先生们，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我们能不能坐视这些人孤独的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斗？我们应不应该无所事事的呆在这里，守着不能动SDF-3，等着因维人打到我们面前？”

　　贾斯汀的发言之后再没有什么争论。委员会以七票赞成，三票反对，还有两票弃权通过了对哨兵同盟的援助案。G-1署的一位人事官员向委员会报告，计算机正在检查记录，为将被派往哨兵同盟的分遣队选拔最合适的人员。

　　“除了作战表现等等最直接的条件之外，”这个官员继续说到，“适应能力、精神/情绪特点，尤其是同非地球生命合作的能力，也需要被纳入考虑之中。”

　　爱德华兹心中暗笑。他对外星生命的厌恶众所周知，挑中他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基本上每个人都急于去处理那一大堆压在他们头上的事务，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只有爱德华兹是个例外，在本森少校的陪伴下，他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但是在他走出皇家大厅的时候，他瞅了瞅沃尔夫上校。

　　沃尔夫正想和明美搭话，她正在努力听着新闻报道里会议上发生的事情。

　　爱德华兹皱着眉头瞅着他的对手。他自言自语：“对，上校。我想‘哨兵同盟需要你！’”

　　亚当斯少校听见了他的上司的低语。他小声回应到：“长官，要是沃尔夫不志愿加入分遣队怎么办？”

　　爱德华兹转过去面向他的下属。一条眉毛挑了起来，另外一条藏在那半张闪亮的面具背后，“少校，这条船上的每个人都已经是志愿者了。”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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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卡巴拉的科学家名叫欧毕特，我向他提了些问题，询问那艘他们开来的奇妙的乌尔弗洛动力星船①的事情。我问他，为何一定要经过类熊生命体的操纵，这个过程才能生效。

　　即便是在翻译芯片的帮助下，他的回答也是[含混不清]：“塞基顿＊喜欢我们的＊，欣然交出谈话，才能允许＊发生，能量高兴赋予。”

　　好在科学家不会因为能力所限无法弄清所有的头绪而止步不前，他们乐于尝试一切。

　　                          ——爱克西多，《太空堡垒三号与我》





　　二十四小时并不够用，可哨兵同盟若要推迟出发时间的话，也只能以小时为单位。

　　人们马不停蹄地为哨兵同盟的战役做着准备。仅在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两个小时，首份分配给哨兵同盟的人选名单便已出台。

　　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有权利申请延期赴命；但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这么做了。

　　朗知道自己不会被列入这个名单。尽管他对那些解放者们将要面对的事情好奇之极，但他明白自己不能同他们一起去。

　　在朗的要求下，贾妮斯·安慕中断了自己手头那份计算机操作员兼委员会顾问团办事员的工作，来到他的办公室。此时他正独自一人，端茶轻啜。她没有接受他招待的桔子，只是坐了下来。

　　有一种感觉在贾妮斯体内流动，它不是恐惧，而是她无法遏止的面对朗时产生的反应。她知道他很久以来就是她的朋友，她对他有着固有的绝对信任。然而，在他这样注视她的时候，她总能感到在自己的意识边缘，有些东西挤成一团，难以名状。寒暄几句后，朗放下杯碟，弯腰凑近她。贾妮斯想移开保持距离，又想让朗博士离远些，但竟发觉自己说不出话来，她对这种不公平不由得产生一丝恨意……

　　“贾妮斯，”他平静地说。“扫描视网膜。”

　　她的眼睛内部闪过一道光，亮光持续片刻，缓缓熄灭了。贾妮斯·安慕有意识的那部分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渐渐退去。

　　当意识全部消失时，她的眼睛和面庞失去了生气，她的皮肤也变得黯淡无光,失去了弹性。“身份已确认，朗博士。请提出您的要求。”

　　她做身份扫描时所发的眩光，让朗博士眨了眨眼。“贾妮斯，我已经为你安排，你会被选中，随哨兵同盟一起完成任务。你要接受这个任命。”

　　“是，博士。”

　　“把所有的相关数据带回来，特别要关注史前文化、生命之花、佐尔、因维女王瑞吉斯与摄政王瑞金特，以及机器人统治者的本性和活动。”

　　“当然，先生。”

　　朗博士揉了揉眼睛。还有什么？“哦，对了。我还对另外的事情感兴趣，是关于那个，说它生命形式也好，某种存在也好，那个叫‘海顿’的神秘人物。搜集所有相关数据。”

　　“遵命，朗博士。”

　　“好的。别动，保持一会儿……”

　　朗伸手到她脖子后面，拔掉藏在她浓密的浅薰衣草紫色长发后面的真皮塞子。他把插头插入数据口，开始高速传速数据。

　　贾妮斯是迄今最复杂的人造人，是几十年技术的积累到达的最高成就。当初为她设计了丰富的技能和才干，如今她将要走的更远，参与军事远征。朗博士竭尽所能给她更多的战斗程序，并为自己不得不拆散贾妮斯与明美的无敌组合而心存遗憾，她们的和弦有巨大的效应，是可怕的武器。

　　但这武器派不上用场；明美是不会被允许参加解放战役的，而朗又非得安插个能绝对信任的间谍不可。

　　房门传来了敲门声，他拔下插头，塞回真皮塞子。一声指令后，他把人造人变回了那个女子。当门打开时，他正在整理她的头发。

　　普拉西斯人显然没有等待允许后才能进入私人房间的习俗。贝拉站在那里，肌腱分明的右手握着一部人类的大书。她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朗和贾妮斯，贾妮斯眨了眨眼，接上了之前的思路。贝拉身佩一支双手短剑，握柄已经磨旧；还有一把笼手匕首，刀刃足有一英尺长。

　　“这是在搞什么性祭礼吧？”她问道，鹰眼锐利，目光从一个人转向另一个，毫无窘迫之意。“需要我离开吗？”

　　“不，不是，呃，”朗匆忙把一包早准备好的文件递给贾妮斯。“安慕小姐就是来这儿给委员会顾问团取回复文件的。”

　　贾妮斯看来有点晕头转向，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遵命。我会把文件亲手交给他们，再把回执给您带回来，博士。”

　　“那就好，亲爱的。”

　　贝拉皱了皱上挑的双眉，贾妮斯离去后，她用一种疏远的目光将朗博士专注地上下打量。

　　朗也在看着她：这真是个绝妙的尤物，蜂腰丰臀，胸部高耸，一身金属皮衣，如果那也能称作衣服的话，与其说它是为了遮掩，还不如说是为了暴露。

　　直到现在，瑞克·卡特还是将普拉西斯人与SDF-3上面的轻浮少年们隔离开的。不过朗认为，某些颇为有趣、稳健的社交关系发展，会让哨兵任务在某些情况下变得更轻松些。当然了，朗博士认为自己完全超脱于这种俗事之外。可就算这样，他也禁不住对贝拉双腿修长、腹部优美的曲线爱慕不已。

　　他轻轻摇了摇头，眨了眨眼睛，，让自己回过神来，就像贾妮斯·安慕几分钟前那样。“我如何才能为您效劳呢，贝拉？”

　　她将手中的书放到他的实验台上，动作虔诚。“我在你的一个‘学识房’里找到了它。你知道这种生物吗？”

　　她打开了这本神话教科书，翻到了一系列关于珀加索斯②的相片和石刻的地方，很像是长翅膀的马。贝拉的指甲刮刀一般，沾有污垢，敲击着一张底板照片问道：“你认得这个吗？”

　　朗点点头。“我认得。不过，这种……生物，并没有真的存在过。那只是神话故事。”

　　贝拉不耐烦地点着头。“是的，是的，有人已经给我解释过了！可我们普拉西斯人在我们的传说里，也有这种生物。或者至少说是，非常相似。它们标志着极强大的力量，它们现身的时刻，也就是每个普拉西斯人必须全力以赴，必须作出抉择，必须奉献到底的时刻。”

　　贝拉小心地合上书本，然后看着朗。她不清楚该如何对待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球人。他的眼睛被瞳孔占满，身上不停散发着史前文化塑造力的气息。即使这样，现在她的心思也都被这只双翼飞马的形象占据了。

　　“你和你的队伍，有力量塑造新的机甲。我看过你们的SDF-3造的机器，就像是奇迹。他们能不能给我造个机甲，那样带翼的机甲？在普拉西斯星上，这种生物足以抵得上千次豪言，百万壯语！”

　　朗博士假装要考虑一下这个提议，可他的内心深处已经被说服了。东京中心的团队曾经深入的在细节上研究过，如何在四足形态的模型上应用机器人技术，而且SDF-3的记忆仓库里，必定也存有马的数据。不过飞上去对付因维人的恐怖武器和强击机群，带翼的马匹并不是最优的机甲形式，更不用说还要驮着一个手里挥动着刀枪的野蛮女人。

　　然而，如果一个机器人技术的珀加索斯能具有贝拉声称的鼓舞士气的作用，那也就值得去为之努力。此外，这个想法吸引了他，他也很确定记忆仓库里还是存有马类行为的记忆片段的。

　　“很好，你，四十八小时后，再过来吧。我会为你准备好的。”

　　她双目圆睁，不过贝拉听说过，朗博士从来不会承诺无法实现的事情。她将振翅猫头鹰状的翼盔摘下，放在书上，右手用力拍在左臀的剑上，左手握住朗的右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永恒女主与海顿荣光在上，汝之敌亦为吾之敌，汝之债亦为吾之债，汝之赞曲吾必吟唱，吾之生命今交予汝。”

　　朗早已听惯了委员会与船上意气风发的政客们所说的假话连篇，此刻乍一听见这真诚的铃音却感到有些陌生。如同一首半遗忘了的歌曲，从记忆中慢慢浮现。

　　他想控制自己站稳，又想看起来不经意地把自己的手从那个美妙的地方拿开。他咕哝着说非得要拿她的头盔用一两天，安装控制接收器。

　　多年前暴露在未加工的史前文化面前，让他得到了脑力提升，却没有改变他男人的本质，他感到那种欲望的禁锢开始松脱了。

　　随后贝拉放开了他。朗铁甲般的自我控制又重新回到了身上。这一刻他不知道这到底该是快乐还是悲伤。

　　在SDF-3最大的一间舱室里，一个巨石状的物体散发微光，隆隆作响的声音非常低沉，频率接近次声波。它是天顶星技术的产物,几经修复后粉饰一新。

　　爱克西多焦虑地看着它。这也许是最后一个尚能运转的史前文化身形调整室，当然也是远征军拥有的唯一一个。它是为天顶星舰队建造的，在那个年代，佐尔创造的奇迹处处可见。同史前文化母体一样，它也是为数不多的集人类与天顶星人之力也无法复现的几样技术之一。

　　爱克西多屏息凝气。监视器上显示的指标已经进入危险区，但中止变形已经太晚了。

　　将微缩化的天顶星人还原成全尺寸的巨人，好让他们能挖掘凡托玛行星上的单极矿石，是件棘手的事情。调整室早已超出了使用极限。参与SDF-3远征任务的天顶星人无一例外，都自愿（实际上是被要求）参加了采矿行动。在那颗巨行星的地面上，非常需要天顶星人的力气，所有人的都需要，除了一个人以外。

　　其余的人都已经完成了变形，毫无意外。布里泰留在最后，冒最大的风险，这是司令官自己的意志，也是他的荣耀。此时，唯一必须保持微缩形态的天顶星人爱克西多在焦急地等待，那个巨人中的巨人正在接受身形调整室里的试炼。

　　所有的读数都已经达到最大量程，有些甚至已经超出。尽管这样，调整室还没散架。随后，半柱面形舱门打开，急速喷出一团混杂着冰晶的冷气，硫磺一般的史前文化能量上下翻腾。

　　大布里泰踏步向前。

　　他全身赤裸，转身接过一个副官递来的衣服和面罩。爱克西多克制着自己，不去注视布里泰大人右脸被毁的部分。

　　布里泰身高六十英尺，他挺了挺方正庞大的肩膀，深深吸了口气，仿佛整个舱室的气压也骤然降低。他一边调整面罩，一边环视四周。“瞧，爱克西多！这成功了！”他舒展身躯，泰坦的肌肉如同磨坊轮子转动一般嘎嘎作响；关节发出爆裂声，仿佛炮弹出膛；后背的肌肉升起又铺开，活像是猛禽展开了翅膀。

　　布里泰转回头，大笑一声，连舱壁都在颤抖。“现在我们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是吗？回到凡托玛！回到扎寇波利斯！”

　　爱克西多从容不迫地点头。“是这样的，大人。”

　　布里泰点点头，突然间郑重起来。“不过别害怕，我的朋友：当SDF-3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会恢复真正的身材，加入我们的行列！”

　　爱克西多的第一反应是要摇摇头，然后告诉他的朋友与主人整个事实。用人类的语言来说，身形调整室已经油尽灯枯了。油尽灯枯！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人类士兵非要挑这么句鬼话来说？爱克西多没有仔细调查过。还能怎么说？“最后的辉煌！”

　　辉煌？

　　可布里泰兴致高昂。不管爱克西多多么痛苦，他从仪器上看到的结果也还是无法改变。身形调整室再也不可能工作了。

　　天顶星采矿工人们，布里泰，还有爱克西多，将永远保持他们的身形，不再改变。

　　爱克西多把目光从他的主人身上移开，转向高悬天空的巨大凡托玛星的全影，来掩饰自己的绝望。他再也不能与他的主人比肩而行，他将永远留在缩小的身体中，天顶星人看他只是个小甲虫而已。

　　爱克西多抱臂而立，对他的主人微笑着，勇武之情不输任何一个武士。“再忙一两件事情，大人。”他咧嘴笑着说：“之后，我就变回真正的身材。”

　　瑞克刚从情报更新会上退席，离开舰桥。这时有人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将一个小包压在瑞克前臂托着的材料上，只说了句：“部队纹章，长官。”

　　几分钟后，他才注意到他拿着的这样东西。他从红色快递包装袋里，取出了十二个徽章，他象打桥牌那样把徽章一手捻开。

　　它们都是一个样式：底部是面对面的两只老鹰呈跃立扑击的样子，有“SENTINELS”③的字样，顶部是一个中世纪的枪骑士头盔④。中央部分是一个骷髅，边上是一把刃尖朝上的宝剑，剑身缠绕着一条毒蛇。

　　这看来不象是军事纹徽研究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更像是个旧时摇滚乐队的标志。“嗨，到底是哪个家伙批准的……”

　　可他发现，这话只能说给自己听了，因为升降口扶梯上一个人也没有。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差事，那个神秘的送纹章的快递员，也早就不见了。

　　瑞克又仔细看看纹章，特别注意了骷髅的那部分。还有毒蛇。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身后的一扇舱门打开，一名士兵喊道：“将军——敬礼！”接着，安全气密舱门打开又合上；瑞克·卡特和丽莎·海斯，在扶梯灯管发出的令人生厌的光线里站立着，互相望着对方。丽莎看起来疲惫不堪，面容苍老。瑞克突然想起来，他在率领骷髅中队打过一场持久大战之后，也是这样的脸色。

　　“能看看吗？”她沉默了片刻后问道。他先是一愣，不知道她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过来自己手上紧紧捏着哨兵的徽章。“我想这些还不是正式的，”他说得不怎么果断，仿佛是在转移责任，然后又递给她一张。

　　这些事情是怎么定下来的？他想知道。显然是一些低级别的人，士官们或者几个准尉做的决定。要是有人能活着回到地球把这传扬出去，这一定会成为军事纹徽研究所的笑柄。

　　为了躲开丽莎的目光，瑞克更加仔细地看着纹章，欣赏绣花针脚。自动化的军服生产设备的程序已经改良过了，细节上做工更加精致。那骷髅目光斜横，颜色苍白，大致描绘出骨嵴的线条；那宝剑用银白色的丝线绣制，熠熠闪光；毒蛇形态逼真，老鹰高贵激昂，引人注目。

　　还算不错。做这个的人至少还是有点背景的。这个人军衔不高，或许和勒荣、维特等人关系不错。

　　这就是我们的标志了，要么接受，要么扔掉。他放下手上一捆捆材料，举起纹章，贴在束带制服的胸前心脏的位置，那儿原本贴着他的职务胸章。

　　“不错，”丽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瑞克想起她还在这儿。她望着他的眼睛，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互相微笑着，她看起来也不那么疲惫了。瑞克突然间记起了他们相爱的原因。

　　然后，她举起哨兵的徽记，贴在自己的SDF-3职务胸章上。她观察着他的反应如何。“这看起来怎么样？”

　　他快速吸了口气，然后朝她边上转身片刻，让自己注意力集中，确定自己没有听错话。他的心脏重重地跳着；他曾以为自己差点就失去了她。可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了他，她也会一道登上法拉戈号。

　　有什么更好的话语吗？没有……

　　他们携手走向舰长的房间。用不了几个小时，哨兵的旗舰就要启航。

　　他们要收拾行李，不过不妨等一等再说。

　　①：乌尔是熊的词根，弗洛是花的英文单词，这艘船是指法拉戈号。

　　②：珀加索斯是希腊神话中有双翼的飞马,被其足蹄踩过的地方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获灵感。

　　③：哨兵同盟的英文。

　　④：可护住面部、咽喉与部分后背的金属硬质头盔，在马上长枪比武大赛中使用。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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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全权大使委员会的命令，并依据相关军事条令，派遣以下人员加入外星武装——哨兵同盟，名单如下:

　　贝克，杰克·R，海军少尉

　　格兰特，文森特·S，海军少校

　　格兰特，吉英·W，海军少校（医护单位）

　　卡特，丽莎·海斯，海军上将

　　卡特，理查德·B，海军少将

　　潘，凯伦·L，海军少尉

　　斯特林，麦克西米连·A 海军中校

　　斯特林，米莉娅·P，海军少校

　　沃尔夫，乔纳森·B，陆军上校

　　                              (节选自作战命令汇编，”哨兵任务”，地球联合政府所属星际战舰，SDF-3号)





　　“你能应付的过来，”丽莎向福尔塞提，堡垒的新任舰长保证。她专心地把最后的几件个人物品塞进一个小袋子里。她的船舱，她和瑞克两个人的，已经搬空了家具和装饰品，现在显得冰冷又空旷，正准备迎接自己的下一个住户，罗尔·福尔塞提舰长。

　　福尔塞提伸手捋了捋额前的头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让他的头发被军帽上的吸汗带压的非常平顺。“这我知道，丽莎。只是这次你连穿鞋的时间都没给我留下，我实在不能保证我能顺利的把担子挑起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活着的人曾经指挥过一艘太空堡垒？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那么，现在是第二个人出现的时候了。”丽莎停了下来，她的目光扫过瑞克的桌子，有什么东西被压在记事簿下面了。那是自己的一张照片，十几岁的她看上去非常可爱，一只顽皮的猫咪小心翼翼的蹲在她的头顶。在她认为他们两个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她把这张照片给了他；丽莎的心中突然迸发出了对瑞克的无限爱意，原来他一直把自己的照片留在了身边。

　　丽莎·海斯海军上将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忍住了抽泣。“唔，舰长阁下，你还记不记的你在军校教我的东西？就在我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应该是那一天。”

　　福尔塞提呵呵一笑。“是那些‘不要将知识和技能过于集中在高级军官身上，以免在其死亡、伤残、或失踪时，造成战术劣势’的教导吗？这可做不了把我推上这个烫手位子的理由，将军。丽莎。”

　　丽莎的食指在帆布包的开口上缓缓划过。微场密封条仿佛在魔棒的指挥下随着手指上下滑动。她费力的提起了背包，嘴里轻轻的哼了一声。福尔塞提很想从她的手里把包抢下来，然而考虑到对女王陛下尊严的冒犯，他还是忍住了这种男子汉的冲动。

　　丽莎把背包和瑞克的东西放在了一起：两个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物品只有这么极少的两捆。她回过头去看福尔塞提，“舰长，你在军中服役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要长。这点我们彼此都十分清楚。你一定能做的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去问舰桥的那帮家伙。士官们才是真正让那个地方运转的力量。只不过布雷克和我的存在让局外人以为不是那样。”话虽如此，可布雷克也要陪她一起上法拉戈号。

　　福尔塞提忍不住大笑了一声，丽莎也跟着笑了。他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了那个做事认真，有点认死理的士官生的模样。她是另一个海斯将军的女儿，刚到军校报到时，是个腼腆、苍白、板着面孔而又怯生生的学员。

　　丽莎按住了福尔塞提的肩头。“现在应该有两个人够格当太空堡垒的舰长了。”他们互敬军礼，而后庄重的握手。

　　丽莎侧过身去，吻了吻他的脸颊。福尔塞提闭上了眼睛，嗅着她身上迷人的气息，脑子里的思绪不再受军规的束缚。她马上就要走了，福尔塞提为自己的想法辩护着。没有诱惑，没有威胁，只是为了留下一个回忆。

　　丽莎又抽泣了起来，她从分装盒里抽出一条新式的可完全回收的的纸巾，擦了擦鼻子，然后把它扔进回收器里。福尔塞提在一边忙着把行李包摆在居住舱的入口处。这时舱门向一边滑开，瑞克.卡特站在了门口。

　　“将军。”福尔塞提举手碰了碰编花帽檐。他从瑞克身边穿过，登上了升降机，向舰桥方向走去。现在是他接管指挥位置的时候了。

　　真是个幸运的家伙！福尔塞提一边走，一边这么想着瑞克·卡特。

　　瑞克向丽莎走过去，他伸手环住了丽莎的腰，丽莎却用手挡住他保持距离。”为了你，我放弃了这条船。现在的我，就像这条死鱼一般漂流在太空里的船一样，没有丝毫用处。比起你放弃骷髅队，我失去的远比你更多。你明不明白，我的骷髅队长？”

　　对丽莎的抗拒，瑞克起初有些惊讶。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丽莎。但是哨兵联盟比起堡垒三号更需要我，他们也同样更加需要你。这一点你很清楚。”

　　丽莎仿佛带着些不情愿的偏过了头。“对你而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再没有什么讨厌的情势室，也不再有那些烦人的兼职。我们就要进入朗一直在唠叨的那个乌尔弗洛熔炉，那就是你一直想要的世界，也是麦克斯，米莉娅还有其他人的天地。”

　　只是，这样就够了么？到了最后他是不是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驾着变形机战斗才能让他满足？丽莎装着在那里摆弄帆布包的背带。突然间，她的脑海中响起了明美那稚气的歌声，“我的男友是飞行员”。丽莎摇了摇头，努力把歌声从头脑中赶出去。她合上了最后一个侧袋的开口，用力把背包拉上肩头。”可以走了么？”

　　瑞克想过帮她分担些重量，但是对妻子的了解让他清楚的知道她不会接受任何的帮助。他把自己的包扛在肩上，心里想着，他和他的妻子看上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对：她，是个高挑窈窕，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的传奇人物，法拉戈号的新任船长；而他，则是她身边一个黯淡无光的小个子男人，这个男人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要为协调所有哨兵部队的作战行动负责。

　　“我爱你，”他突然说道。这不是道歉，也不是为了给自己找理由，而是自己生命的真谛。

　　丽莎背上了背包，用自己的屁股轻轻蹭了蹭瑞克的。她得稍微低下点身子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我也爱你。你知道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

　　丽莎把包从背上卸下，双手按住瑞克的肩头。瑞克也让自己的背包从肩上滑下。”我知道你在这里过得不开心。但是你为我想过没有，如果战争这样继续下去，当你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只能无助的在通讯频道里听着你的声音，除了帮你祈祷之外我什么事也做不了。”

　　丽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声音中的哀怨。”你和我已经是夫妻，我们注定是一生的伴侣。”她伸手的抱住瑞克，感到他的双臂紧紧的环绕着自己，双手带着决意，牢牢的锁在自己的背后。

　　所有的怨恨都在这一瞬间消失了。它们是不是还会出现，她一点也不想知道。她把他浓密的黑发拨回耳后，”丈夫和妻子”，丽莎喃喃自语。她看到一滴眼泪从瑞克的脸颊上滑过，滴落在她的胸口。而她自己也泪如泉涌。

　　“这是一支来复枪!”凯伦·潘大声的喊道，一副早已经受够了的样子。

　　“这是一支该死的射弹武器，但它不是来复枪！”杰克·贝克冲着她吼了回去，脖子上青筋暴起。他的手里抓着一支卡巴拉人的步枪。他很想挥动枪身向凯伦示威，前提是他能拿的动的话。

　　凯伦很开心的看到她又一次激怒了杰克。实事求是的说，呆在哨兵战舰的底舱，检查外星武器，给G-2人员准备评估报告，这本该是一件很带劲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她正和世上最令人讨厌的一个少尉，杰克·贝克呆在一起。

　　杰克用力扶起这件卡巴拉人的火器，它那用珠宝装饰的华丽枪托还靠在地上。无论是那些手工打磨的木质构件，还是抛光的金属部件，从任何角度来说，这件武器都更像是一件原生态的艺术品。宽大的皮革枪带上绣满了美丽的图案，枪口上还装饰着七彩鹦鹉的靓丽羽毛。

　　杰克指了指扳机护框前面那个巨大的球状紧固件，”潘，首先我们都同意这里面一定储存了很多空气，对吧。其次，这里面是高压气体，因为卡巴拉人用前托上的机关把气体压了进去，对不对？最后，子弹是被高压气体弹射出来的，出膛速度和一支原始的来复枪差不多，你同不同意？”

　　在他吐出最后几个字眼的时候，凯伦不自觉的向后退了几步。“因此！”他总结道：“这……就……是……支……枪！”

　　凯伦握紧了拳头，恨不得一拳砸在杰克的脸上。她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按照G-2的定义，它还不是。枪的子弹必须使用火药或者能量推进。现在告诉我，你是想交一份错误的报告上去，还是好好的给这些老式的气枪做一个归类？”

　　办公室里肯定有几个虐待狂，她想，这就是她为什么会被发配来和杰克做伴的缘故。这样所有的事情都很容易得到解释。然而，显而易见的解释往往是靠不住的……

　　杰克在嗓子里咕哝了几声，凯伦就当他同意了。两人于是继续剩下的活计。他们先是登记了普拉西斯人样子古怪的薙刀，它形似长戟，上端是弯刃刀，底端有个矛头；然后是一种单手短弩，手柄上包裹着煮过的皮革，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长剑，盾牌，还有史菲利思人用特种水晶制造的一种如同凝固的闪电一样的东西，两个小少尉怎么可能弄得清楚这是什么，更不要说格鲁达人的那种没有任何使用说明的钩爪。

　　杰克一边在声像记录器上做着一些简单的记录，一边在心里嘀咕，一个在舞会上如此甜蜜的舞伴怎么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这样让人头大.他忍不住夸奖自己心胸宽广，这可不是往自个脸上贴金，事实就是这样的，他一贯是正确的，错误总是在她的那边。然而凯伦少尉性格中某些变态的倾向让她难于接受这个事实。

　　凯伦在想些什么呢，她满脑子都是普拉西斯人那没有男性的社会。真他妈的棒啊！哪里可以去登记移民·

　　杰克在检查一把普拉西斯人在战车上使用的双手大剑，还有一条刀片般锋利的钢鞭。突然，他放下了手里的武器，转头对凯伦说道：”听着，潘。我不是想故意找你麻烦，不是那意思。我只是想严肃的对待工作。”

　　凯伦正在掂量一把大口径手枪的分量，”彼此彼此，贝克。”

　　杰克突然间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她那蜜金色的头发闻起来是如此的芬芳，盯在他身上的黑眼睛此刻看起来非常漂亮，迷人，和那些外星女人的眼睛一样充满神秘感。他还发现，她的上唇比下唇更长，也更厚，这让凯伦看起来，怎么说呢，更性感，真的……

　　真是个好姑娘，只是她怎么就那么争强好胜呢？她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呆在一边，崇拜他，他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就像从前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孩子一样？“好了，”他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就这样吧。”

　　杰克把声像记录器朝凯伦递过去，”我们这样分工好不好。我说，你来记。”

　　凯伦把手缩在屁股后面，”为什么不是我说你记？”

　　“不为什么，就凭我是学院历史上成绩最好的学生，我对外星武器的评估要比你多上那么一丝洞察力。”他说这话的时候牙都龇出来了。

　　“哦，原谅我在这里浪费珍贵的氧气。我碰巧靠着一篇比较军事历史的论文获过新罗德奖学金①，少尉先生！”凯伦说完，杰克大吼了一声，猛的向前跨了半步。接着凯伦比划出了一个标准的出拳手势，对准了他，说道：“而且我还是空手道上地流的一段。想试试看么？”

　　杰克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然而他失败了。”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对一个错误的对手，发出了错误的挑战。来吧，笨蛋！”他扯开身上的束带，”我会把你的狗牌给你老爹寄回去的！”

　　“少废话，动手吧！”她尖声回应，一边用脚扫开了一片打架的地方。”你想把你这块烂肉寄回什么地方去，你这个白痴？”

　　他想不出用什么言语反击，只好甩掉外衣，象勒荣那样大吼几声。凯伦在一旁掌风劈的呼呼作响，高抬腿踢的比头还高。

　　就在这个时候，从货舱那大得有些过分的舱门那里，传来了一声故意的，意味深长的咳嗽。

　　“卡特将军。”杰克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首先整理服装，还是马上给自己找个借口。就在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办的时候，凯伦已经摆好了立正姿势，结结巴巴的喊出了：“立……立正！”

　　“稍息。”瑞克走了进来，好奇的看着排好的武器，给两个年轻的少尉一点整理自己的时间。他有点后悔打断了之前的表演，再多看几轮可能会更有教育意义。

　　这两个人让我想起了谁？瑞克·卡特这样问着自己。一个年轻莽撞的变形机王牌，和一个面色苍白，眼里除了工作啥也没有的SDF-1首席指挥官？也许吧。他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不过想到年轻人将要面对的艰难险阻，这种感觉还不算很糟。”原谅我打扰你们了，少尉们。G-1刚刚发出了命令，正好我也要到这条船上来，我想你们会有兴趣知道我给你们带来的消息。”

　　杰克和凯伦还没有从刚才争吵的兴奋中回复过来。对于瑞克的突然出现，两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才意识到瑞克一只手里拿着的是晋衔令，另一只手里握着他们的中尉肩章。

　　对两个人吃惊的反应，瑞克在心里直乐。”我们不能把只有少尉军衔的人派到哨兵这里来。这会把指挥关系弄乱的。恭喜你，中尉；也恭喜你，中尉。”杰克和凯伦小心翼翼的握住瑞克的手，似乎是担心那只手随时会缩回去。两个人随后盯着瑞克放在他们手心里的军衔徽章开始发愣。

　　“很好，没别的事了，两位请继续。”看到两个人发呆的样子，瑞克促狭的来了一句。他干脆的回敬了军礼，转身走了出去。虽然他很想躲在门口看看下面会发生些什么好戏，但是最终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还等什么呢？动手吧，”杰克对凯伦说道。凯伦点点头。依照传统，军官晋衔需要举行一个仪式。他俩默默的取下对方的少尉肩章，换上中尉的标识。随后两个人立正，互致敬礼，庄重的握手，安静的完成了全部的仪式。

　　“恭喜你，中尉，”凯伦用瑞克的语气说道。

　　“也恭喜你，中尉，”杰克也高声回应。

　　①：罗德奖学金是美国历史最长并且也是声誉最高的大学奖学金，获得者将在牛津大学学习。新罗德奖学金是作者据此虚构的高等级奖学金。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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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我的位置该是在哨兵们的旁边--观察，记录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但同时也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因为我能觉察到在远征军和泰洛那一边有些事情正在酝酿，而这些也应该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知道。英雄应被颂扬，恶棍必须揪出。但当他们塞给你一台摄像机时，你得知道的头一批事情里的就有一条---你不能同时出现在每个地方。

　　哪怕仅仅是两个地方。

　　                             ——苏格雷姆，记录片《史前文化私掠船队，SDF-3先锋号，法拉戈号，大天使号，哨兵同盟与远征军》摘录。





　　当她正要把准备转运到哨兵飞船上的诊疗机器人固定好时，吉英·格兰特停了下来，就象早上多次停下来那样，她透过观察窗，凝望着泰洛和若隐若显的凡托玛。

　　“这儿当然不是家。”她又一次自言自语，“但至少我们知道危险在哪儿。”

　　吉英感到丈夫有力的臂膀搂着她的肩，他的嘴唇蹭着他的面颊，她又一次琢磨着这个貌似违背常理的举动----一个大块头，强壮的难以置信的男人怎么会这么温柔。

　　“但这里不需要我们，”文斯说道。“朗博士得花很多年来修复SDF-3，与此同时，在别的地方还有许多人正在忍受痛苦与死亡。”

　　地面作战单元正在被加载到法拉戈号上去，不夸张的打个比方，作为上面的一个新舱段，被牢牢的安在了这条船的下方。骷髅队---在补充了贝塔和摇石战斗机之后又恢复了接近一个中队的编制，成了这支特遣航空队的骨干。

　　吉英紧抓着文斯的手。随着GMU突然被指派加入哨兵使团，文斯至少能和她离的近点，这多少给了她点慰籍,她不知道她还能不能象以前那样忍受与文斯的分离。

　　吉英决然的吸了口气，止住眼泪，想着哭是没有用的。文斯轻拍着她的肩膀，“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也想鲍威尔，但我很庆幸他安全的呆在地球，和戴娜一起，拉尔夫会照顾好他俩的。”

　　她叹了口气，把头靠在文斯宽阔的胸膛上，想着此时在银河的另一端，他们的儿子正在做什么。

　　真是最奇怪的事情，但记忆仿佛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中来。第一批货运飞船集中着陆在一个露天矿区，而且布里泰似乎认出了周遭的景致。有什么东西把他拉上了一个20度的斜坡--他是这么估计的。山路陡峭，一路攀行而上，直到他来到山顶。

　　这里有张长凳，一张由石板凑成的架子而已，但他是怎么知道他恰好就在这里能找到这个？他旧日的言谈话语---或者也许是幻觉，在他脑子里漂进荡出。布里泰倏地腾起一股无奈的怒火----对他被剥夺的过去的怒火，对他无法信任自己记忆的怒火。

　　此时，一副他与爱克西多在一起的画面映入脑海，两个人并肩坐在石凳上，爱克西多说着什么，布里泰则费力的听着。

　　“我想起来了！”爱克西多的言语犹如雷鸣在他胸膛里隆隆划过。

　　"不，我们当然不会再记得现在的生活，我的朋友，”爱克西多说到“但机器人统治者给我们安排了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将成为一支自然的力量，我们将在荣耀与凯旋中席卷银河---乃至整个宇宙！”

　　布里泰看见他自己停了下来，陷入沉思；他只是个矿工--尽管他是除了多扎之外，被创造出的个头最大与最强壮的天顶星人，也是最耐劳苦，最令人敬畏的一个，他还是难以理解爱克西多用言语所描绘的星际圣战。

　　现在他回忆起了当他听到爱克西多布道时，他内心独有的波澜。对战斗生活的憧憬，对胜利与凯旋的向往让那时的他情绪高昂。而现在，就象爱克西多所预言的那样，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的太久太久了。

　　但这些记忆来自何方？当然，机器人统治者已经抹去了一切真实记忆。布里泰迷惑而烦躁的在他巨大的头盔里摇着头。

　　“布里泰大人？”他惊讶的回过神来，既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个人，还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个女天顶星人。“工程部队即将开始永备设施的建设工作。”她说道，“但他们希望您能对建筑选址做出最终决定。”

　　布里泰能看的出她穿着的是经过改进，适合劳作与采矿任务[/b]的昆德诺动力装甲。毫无疑问，这是米利娅手下那批烈性子中的一个。布里泰听说过，昆德诺部队的人对她们旧长官的行为，-进行了微缩，嫁给了麦克斯斯特林，还给他生了孩子---从未表示过宽恕。许多人脱离军队，转而追随凯龙和他的，他的情人阿佐妮亚，但有些人依然效忠于布里泰.这些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活过了与多扎的决战，经历了天顶星不满者的暴动，并在与无机兽的战斗中幸存了下来。

　　布里泰有些窘迫的的看着她。天顶星人一直被刻板的按照性别分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待人友善会让他们烦躁不堪，他们甚至会因此引发生理上的疾病。但凡托玛这里原始的，非同寻常的环境开始使得保持这个老习惯变的不可能。

　　布里泰强迫自己打量着她。套在厚重的动力装甲里，除了她超过50英尺，对女性来说有些高的身材，很难分辨出太多东西。透过她头盔的有色面罩，布里泰能看见她长着突出的颧骨，微斜的眼睛，看上去挺象朗博士或是瑞克所说的斯拉夫人，紫色的头发被剪成男子气的短发。但她脸上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他震惊的意识到，她用了化妆品。这个念头划过布里泰的脑海。老天！她从哪儿弄到这些的？要知道我们种族的一个女性一次化妆就得消耗地球女性一个月的用量！

　　唇红突出了她丰满的嘴唇，闪亮的睫毛翘起飞扬，眉线被修饰的弯曲修长。当她向布里泰敬礼，准备转身离开时，布里泰张目结舌的望着她。

　　“等等！”他突然冲动的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转过身。“我是卡赞娜赫施，前昆德诺成员，大人。”卡赞娜嫣然一笑，带着手套的右手握拳撞在了护甲的胸口。“现在似乎又是个昆德诺了。我们的很多战斗服一直被保存着，现在是重新用到它们的时候了。”

　　"确实如此。“布里泰审看着她，不确定为什么要这么做。和丽莎海斯那些地球女性互动是一回事，他知道没有可能和。。。她们产生什么关系，至少他布里泰做不到。但是和天顶星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让他很心绪纷乱----当一个面带微笑，妩媚皎洁的昆德诺成员大胆的，火热的盯着他的时候。

　　”并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长官.不管凡托玛孕育着怎么样的危险，能再次在我们的布里泰大人麾下服役真是太好了。“

　　她再次敬了个礼，敬的精准恰当，但依然面带一丝古怪的微笑。布里泰回礼，卡赞娜小心翼翼的在高重力环境下走下这座小丘。布里泰目送她离开，研究着她的步伐，琢磨着是不是她的装甲有什么不对劲---也许是出了个故障，弄的她的步伐摇摆不定。

　　“我不关心你的排长告诉你了什么，”爱德华兹冲着一个负责善后任务的军士咆哮着。“我在告诉你，把撂在那个坟洞里的玩意保管好，以备我的评估组以后研究用，老天保佑你，别给弄坏了！”

　　军士决定不和爱德华兹顶嘴，好汉不吃眼前亏么。他向爱德华兹敬礼，接着向他的手下耸了耸肩，重新组织他们的工作(reorganize能译成军语里的解散么？似乎应该是dismiss吧）。他们本来已经用装卸设备把那些死气沉沉的因维德无机作战机甲从地下大厅里运了出来，以便拆卸人员妥善加以处置。

　　当控制他们的因维主脑一旦被弄的失能后，这些双足因维德无机奴仆和被叫成地狱猫的猫状因维德自控机甲就再难挪动一步。但这依然让远征军对遍布特雷西亚的成千台因维机甲不能泰然自若，好象这些家伙随时会醒来。上面已经传达下了命令，要把这些家伙弄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把他们轰成碎片。

　　爱德华兹把他的副官本森少校拉到一边，“调些幽灵中队的人来，盯仔细了，确保这些家伙完整无缺，明白了？

　　“是，长官。”本森想起了了最初攻下大厅时的那些奇异之事：爱德华兹是如何安排筹划，第一批攻进王家大厅下方因维德指挥中心的。

　　本森只能猜测他长官的计划是什么，但他这个副官尽了一切努力不去表露出惊讶或者好奇。把你和爱德华兹的将星拴在一起能带来不小的回报，但星星会骤然爆发并毁掉它们周围的一切。谨言慎行才能在幽灵中队里生存下去。

　　在凡托玛，第一批运输舰开始投下天顶星人将在这个高重力星球开采磁单极矿时，所要用到的那些采矿设备。

　　布里泰穿着抗荷服踏上了凡托玛的土地，他舒展臂膀，感受着肌肉的运作。在他周围，那些动力强劲的重装采矿车正被卸下。这些家伙看上去就象是些高技术恐龙，章鱼，蜈蚣。

　　他环顾着这里荒芜一片的风景，举目尽是水流和风沙侵蚀后留下的灰色，褐色和黑色的痕迹，还有高重力行星的典型特征,-缺少突出的地貌-,在凡托玛这样的行星上，重力很快就会把山峦和丘陵摧毁。

　　这里看上去就象个鬼魂出没的所在。而且事实上，记忆的鬼魂确实在这里游荡：天顶星人做矿工时世代累积下的记忆，被机器人统治者抹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虚假的记忆-作为荣耀的武士种族的记忆，机器人统治者需要以此来驱使天顶星人为他们征服宇宙的圣战甘为前驱。

　　战斗囊也从运输舰里降下，走上哨位，为行动提供安全保障。布里泰让手下处理琐务，自己四下逡巡。

　　朗博士和其他地球科学家对天顶星人作为在凡托玛开矿行动的巨大劳工而被创造出来一事表示惊讶。“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个头小的生物应该更合适才对。”有个人冒失的说。

　　但这是因为他们依然不了解身形调整室的真正机理，也不了解它是如何改变天顶星人的生理机能以应对三倍地球重力环境的挑战。

　　布里泰又伸了一次懒腰，在凡托玛地心引力作用下，他感到精力充沛，满心欢喜---而不是疲惫。

　　“聪明人，我听说你想见我。”贝拉走进朗博士的实验室时说到。她似乎因为自己的心愿即将得到满足而欢欣不已。但当她看见卡贝尔和雷站在朗博士身边时，她停了下来，对那两个人怒目而视。

　　妮雅紧跟着她的指挥官走进了实验室，现在一下撞到了贝拉的背上。这个个头矮一些，年轻一些的女战士和贝拉一样优雅灵活。但她更喜欢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周遭的事情，而缺少为贝拉在远征军里赢得名声的那种一触即发的脾气。

　　妮雅的绿色双眸中洒着点点金色，一头笔直的淡金色/漂白色长发，头盔上有个形若长颈角蜥的冠饰。她的战斗服的设计式样不同于贝拉，但同样充满着挑逗的意味。和贝拉一样，她同样是长剑匕首齐佩。不同是，贝拉肩荷十字弓，而妮雅则一手握朴刀，一手持着一面长钉盾牌/中间有尖钉的盾牌。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贝拉怒气冲冲的用下巴点着雷和卡贝尔，指拈弓弦，好象已经准备要拉弓开箭。妮雅则似乎就要摆开架势挥舞长戢，在她柔软的眉毛下，怒目圆睁。

　　“他们一直在帮我从事研究工作。”朗博士惊讶的回答到。“他们现在和你一样是远征军的盟友。”

　　“哨兵不信任机器人统治者的杂种，”贝拉咒骂着“不信任任何机器人统治者，比我们不信任像因维德人一样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天顶星人还要强烈！”

　　妮雅睥睨着雷，补充着“至于你，看上去挺象佐尔，我们有理由也恨他，因为他的多事而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而恨他。”

　　“但他不是佐尔。”卡贝尔一边告诉着基娜，一边用他那留着东方贵族式的精修长指甲的手捋着自己的白胡子。“我也不是个机器人统治者，请想一想，把我们当成两个愿意为恢复被因维德人侵占的所有星球的自由而出把力的泰洛人。”

　　贝拉愤怒而轻蔑的嘘着卡贝尔，朗博士插了进来。“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不能及时为你完成这件东西。”

　　他做了个手势，一扇可折叠的隔板卷了起来。一看见正在等在那里东西，贝拉吸了口气，妮雅则喊了出来。

　　没人会把那东西误认成一匹真马，尽管这匹马昂着头，打着响鼻，模仿着一头真正的动物那样用蹄子刨着地。铰接的双翼从它的背上伸出，变换着外型和位置，但这东西看上去更象是飞机或者扑翼机上的什么部件，而并非和鸟有什么干系。

　　马腿的结构被加宽，一直延伸到小腿，朗博士的梦幻马因此好象穿着条喇叭裤，闪亮的马蹄从裤管中伸了出来。它通体银白，带着漆黑的镶边。在它踏地而待的时候，贵气的马鬃与额毛，还有梳理的井井有条的马尾在那里摇曳生光，。

　　“太华丽了，”贝拉喘着气，把她的愤怒抛到脑后。“棒极了。”她向马走去，伸出一只手，马儿开始嗅着她。“不可思议。”

　　她准备跨上马背，但雷却喊了一声，“等一下！”当贝拉转向雷时，雷拿出了她的头盔，指给她看-----内部填充物已经变了。

　　“控制感应器。”雷解释道。“这毕竟还是台机器人技术机甲，为了控制它，你需要在脑海里视现化你想做的事情。”贝拉劈手夺回了头盔，在头上戴好。

　　她再次向马伸出了手。“我称你为哈丽达尔，以我们伟大天空女神的女儿为你命名。”

　　“我是哈丽达尔。”机器马用听上去酷肖贝拉的合成声音做答。两个女人深吸一口气。

　　“关于哈丽达尔还有些事情你会知道，”卡贝尔说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

　　他按下一个按纽，哈丽达尔的双翼随之伸直，翼面积也缩小了一些。利用翅膀的收缩和自身的动力场，一个柱状侦察模块从马背上升起。卡贝尔按下另一个按纽，模块收了回去。

　　“就象保证过的，哈丽达尔也能飞。”朗博士插了句话。“但更主要是靠她的反重力装置和推进器，要让一匹马真的飞起来，从空气动力学上讲当然是不可能的。”

　　“能和其他远征军机甲兼容，比如旋风车。。。”雷补充道，但贝拉用手势打断了他，翻身跃上了马背，

　　“哈丽达尔，和一台机器拼在一起？荒唐！”她哼了一下。“妮雅，来！”妮雅顺从的握住她的手，跳上马背，做到贝拉的身后，一只胳膊搂着贝拉的腰。

　　“谢谢您这件礼物，朗博士，向您致敬，忠诚于您。”

　　她的言语变的严厉起来。“但至于你，佐尔的克隆体，还有你，机器人统治者的奴仆，别试探我的耐心。离普拉西斯人远点！”

　　为了强调她的警告，贝拉回过身，让胳膊和一张实验台的木腿处在一条直线上。她捏紧拳头，突然向下一屈，而胳膊其他部分稳而不动。一个纤细闪亮的东西从装在她前臂护甲里一个略嫌有点大的装置里射了出来。

　　三个人转过头,看见什么东西在木头里抖动：一把纤细的无柄飞刀---是从装在她护甲里的什么弹簧装置里射出来的，朗博士这么猜。

　　贝拉再次看着雷和卡贝尔。“小心点，”她说道。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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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她无法前去，我的心都碎了！当然，哨兵同盟即将进行的冒险任务，和仅仅开采凡托玛矿重建SDF-3相比，必定更能带来启蒙的意义。

　　同样确定的是，与可鄙的、流血的战争一道，也会有一条道路通往知识和意识的宽广崭新的地平线。这或许是一串钥匙，能打开自从宇宙诞生大爆炸的第一缕光以来终极真理的奥秘。

　　够了；明美会留在后方，那些也只是期望而已。尽管她与贾妮斯·安慕（她是什么来历？太多谜团了！）美妙的谐音即将分裂，但看起来林明美意识到了：她的位置，她的歌声的位置，以及她在塑造力（朗和赞德会这么说）中所扮的角色的位置，就在这里，和远征军在一起。

　　而且这也是我的位置，我很满足。她会在这里，离卡特远远的，离沃尔夫远远的，在这里，离我很近。这让我心绪不宁，我无法用语言说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我会嘲笑自己的，而且我会强迫自己这样做，如果这篇文字送到明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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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SDF-3的一间士兵休息厅望去，哨兵的旗舰与从太空堡垒驶出的小型护航舰队一览无余，它们正整装待发。

　　在瓦利瓦的阴影里，引擎的火光闪烁点亮夜空。法拉戈号的推进器喷出橙红色的能量，好似六盏巨大的探照灯从狭缝中射出光芒。远征军从未见过这样的引擎，这艘无畏舰让它周围的船只相形见绌。乌尔弗洛“泥炭”炉向太空散发出了难以置信的能量。

　　明美已经下班了，她坐在休息厅的钢琴旁，身边观景窗视线宽广，她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正随意地敲击着琴键。宣传部和心理战／士气部的人想让她和贾妮斯开一场告别演唱会。来点让每个人都能进入一种解放者的热情的东西，让他们为面前的任何艰难做好准备，不论是让SDF-3恢复正常运转的极度艰辛的劳动，还是将恐怖的因维军团从奴役的星球赶走的以性命相搏的战役。为了准备哨兵任务，远征军已经连轴工作疲惫不堪。

　　但是明美不再愿意和贾妮斯合唱了。她拒绝同那个女人合唱，在她心中，那个女人背叛了她。因为这个，她不愿意为战争而歌唱。她已经不在意那套超级歌星+拯救者+人性之音的表演了，他们不明白这点么？她只不过是个普通新兵，她只想这样。

　　“赢得宇宙大战的歌声，”他们这么称呼她。可这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一片闪光灯熄灭后，留下的只是痛苦、辛酸和孤独？她的凯旋刚一结束，她便认识到自己从前是被迫忍受这一切，而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就是将她彻底摧毁。

　　小型护航舰队已经下降，围绕在哨兵的旗舰周围，护卫将一直持续到旗舰进入超光速阶段。之后，法拉戈号与船上那些奇形怪状的外星人、地球人们便只能依靠自己了。

　　明美发觉自己正缓慢地逐一敲击琴键，曲调熟悉。节奏则有些不同，更加哀恸，像是一支老歌，某位旧日著名蓝调乐手的哀伤情歌。

　　她轻柔地将自己的苦痛唱了出来，品味着歌词，却又将嘲弄赋予其中。

　　生存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向

　　去把握生命

　　去自由歌唱

　　明美从容地唱着慢板，这歌曲听起来仿佛是侍者们要把座椅翻上桌子，酒吧准备打烊一般。她感到自己的肩上已被重重压住，而她却再也无法承受。

　　每句歌词中都有哀恸。那著名的歌声，时而婉转，时而粗砺，之后又变得轻柔起来。

　　终能找到那共同梦想的辉煌

　　当爱来临之际

　　我们胜利在望

　　但这忧伤中有一种力量，是这首蓝调歌曲本身固有的，比所有的快板进行曲加在一起都要强的力量。

　　生存的力量——经历了最险恶的境况，走到了另一边，心中悲哀压抑，但依然活着，而且要继续活下去，即便生活对你所做的一切一言难尽，因为没有别的生活可以选择……

　　她的头垂向钢琴键盘，长长的乌黑卷发遮住了面庞。或许有几个人，在边上，能听到，可她不在意。她又抬起头，望向点亮夜空的哨兵的引擎火光处，远征军的护航舰队即将启程，它们的传统式引擎更加发亮了。

　　明美望着它们，她的手指继续不紧不慢地敲击着那些如同命运早已注定的音符。

　　战斗的艰险仍在前方

　　挺起胸膛，不要彷徨

　　没人发现调音师正在操纵着休息厅的音响系统控制台：降低音量；细调室内音响方向，输入这艘船的通讯密码，只有为数不多的通信人员才知道密码。调整这里，放大那里——这一切做的非常熟练，非常专业。

　　明美的歌声轻柔，亲密，在休息厅里萦绕，仿佛如果大声一点就会碎掉一般，扩音器如此小心，明美甚至没能发觉音响设备已经打开。

　　歌声导入了舰船的通信系统，朗中断了实验室的研究，抬起头来；爱克西多双目眺望远方；福尔赛提指挥官与舰桥人员们停下手上的工作，侧耳聆听；歌声袭来，SDF-3上许多人都在抑制着自己的如潮水涌来般的情绪。布里泰，面对着阴冷萧瑟的凡托玛星，刚刚通过通讯器祝瑞克和丽莎夫妇好运，此刻歌声从这个通信器里传了出来。

　　雷和卡贝尔怀疑机器人统治者的三位一体缪斯女神①们是否能超越这首歌曲中令人心痛的美丽，他们觉得恐怕不会。爱克西多边听边想，她拥有的力量——令人震惊。不，她的力量令人觉得渺小卑微。

　　成千上万的人们静止了，倾听着明美，虽然对她和她的歌声耳熟能详，但他们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爱的战争里，必定胜利在望

　　乐句转强，余音不绝；在同自我的战斗中迷失，是这首蓝调歌曲的主题。明美的歌声一时间变得纯情、高昂、散发着痛苦的光芒，随后又充满着呼吸声、回应生命内在的呼唤。此时她的音乐同曾经的淘气女孩超级明星的形象相比，更加感人。

　　前方胜利在望

　　必定胜利在望……

　　明美最后那几个音符扭曲成了一头痛苦野兽的悲号，然后又轻声转入和弦，述说着一切还好，生活如常。经受住这所有磨难，死亡不是最后的答案。

　　她在钢琴坐凳上，身体微微摇晃，对自己刚才释放的被低估的能量感到晕眩——这是她以前从未有过的能量。她没发觉已有如此众多的人听到了，也没发觉休息厅此刻已是鸦雀无声。

　　哨兵们的引擎光芒闪耀；这艘星船踏上了征程。就像明美想的那样，护航舰队送它一程，只是送过了花园小径，之后它便独自驶向了漫漫长夜。

　　“没什么可以汇报的了？没东西可汇报？你们就是来说这些的吗？”

　　在奥普特拉的因维母巢大蜂房里，因维摄政王昂首阔步地在巨大的大厅里踱来踱去。他的近侍们了解他的脾气，只敢小心尽责地尾随着他。他会毫无预兆的变得狂暴无比，——将某个倒霉的旁观者喂给他的宝石镶领大地狱猫；或者扔他们到一个起源坑内，任他们退化；或者就是简单地猛揍一拳。

　　几乎没人能从瑞金特的愤怒一拳下活下来。因维族类的平均身高是六到八英尺，他身高二十英尺，是最高的。他的顾问们，比如泰斯拉，身高则是平均身高的两倍。

　　和身后的随从不同，瑞金特的脖颈后面长着斗篷式的肉甲，披盖后背，形似蝠鲼。结节般的感应器官酷似眼球，贯穿整个肉甲。他在发怒的时候，经常将这部分伸展开，就像是眼镜蛇的颈部一样膨胀并且不停摇动，此时此刻，就是这样。

　　“我派去夺回泰洛的增援部队没有消息？泰斯拉的下落没有消息？瑞吉斯的回复没有消息？看来我的仆人们需要激励。”

　　他停下脚步，转身看着他们。

　　“您的部队应该刚刚到达卡巴拉星，从驻地集结兵力准备袭击泰洛；他们还不够时间到达泰洛星。”侍从中有一位努力推测道，声音颤抖。

　　“或，或许泰斯拉暂停了计划，以便搜集更多种类的生命之花果实。”另一位鼓起勇气说：“他报着很大的希望，那些生命之花提取物能为您带来极大的优势，殿下！”

　　“还有可能只是您的通讯还没有传到瑞吉斯那边，”第三个人推测：“她过去一直都对殿下的消息做回复的。”

　　不错。而且通常要夹着蔑视和嘲讽。她厌恶他的反向进化实验，一如他对她坚持保留泰雷西亚人外形而火冒三丈——那是令人憎恶的佐尔一族女性的样子。瑞吉斯已经抛弃了他，一半的种族随她而去，就像是蜂群不可思议地被一分为二。

　　因维和机器人统治者的大战刚刚结束，他的军队、舰只、花的精华等资源储备有限，他无法负担得起同自己妻子以及半个种族的内战。至少，眼下还不行。

　　瑞金特并没有心情听手下们所讲的推理，也没有心情想起后勤物资的不足，或是泰斯拉神秘兮兮的生命之花果实理论。此刻他站在母巢蜂房的中央处。母巢蜂房是一片穹顶和导管组成的巨型网络，仿佛是发出炙热的光芒蜘蛛网，在奥普特拉地表上占地广阔，一直伸向远方。可如今，能量已经衰减，人口也消耗甚多，好像也在嘲笑他虽然一度辉煌，如今也日薄西山。

　　他吻喙处的感受器愤怒地发光，他说道：“好，来点激励。”

　　他抓住离他最近的顾问，并没在意到底是谁，将他扔到了房间的另一边。那个下人趴在地上，全身颤抖。“杀了他，”瑞金特对另外两个说。

　　他们片刻也没有犹豫，从一对武装骑兵机卫兵手上夺过武器，枪口指向前同事并开了火。一串串湮灭光弹飞出，击中目标时发出明亮的火舌，倒下的因维人被烈火包围着，烧焦的尸体发出臭气，飘散在蜂房里。

　　瑞金特考虑是否应该命令剩下的两位朝对方开火，或者更有趣一点，朝自己开火。不过这样的话要从头开始训练新的侍臣，又会浪费不少时间。

　　他嗜血的欲望稍稍得到了抚慰，心满意足地告诉他们：“走吧，按我的命令行事。别再给我带来失败的消息。”

　　西奈普，这位负责将新鲜兵力送往泰洛的因维指挥官，也得知了瑞金特的愤怒。圆满完成任务太痛苦了，但他可以做的很快。

　　从泰洛来的报告有些简略——说是天顶星人和某个明显未知的泰雷西亚人形种族协同袭击了那个星球。西奈普匆忙组建的特遣部队，由从卡巴拉的大兵营抽调的兵力组成，尽管已经向太空出发，可仍未准备完毕已经延迟了的泰洛之行任务。

　　从卡巴拉星调拨资源的计划批准之后，西奈普松了口气。从许多星球点点滴滴地集结部队，或者从缩水因维帝国的戍边军团抽调人力，会耗费宝贵的时间。

　　但西奈普有两个有力的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一个是即使卡巴拉的因维军力大量缩减，但数量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二个更重要，卡巴拉人极不可能变得难以驾驭，或者表现出任何反抗行动。

　　不会，卡巴拉人一定会对他们的主子惟命是从。正当这位因维指挥官仍在调整编队队形时，一个技师前来向他汇报，他一边说，吻喙处的感受器一边激动地发着光。

　　“指挥官！外星人的星船从太空向我们驶来！它刚进入亚光速状态，看来目标是卡巴拉！”

　　目标是卡巴拉，还有西奈普的特遣部队。“确认身份。”

　　“无法确认，长官。它和我们资料仓库的记录都不匹配。”

　　西奈普面对着哨兵之船远距离的传感图样思索了片刻。“我不是要提问题。进入战斗状态。全体人员，准备攻击。”

　　①：缪斯女神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诗词、歌曲、舞蹈、历史等女神的称呼。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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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这几场战争中，就使用地球机甲而言，每一种新的敌人都代表了新的问题。譬如对于天顶星战斗壳适用的（机甲）到了因维无机兽面前，便无异于自杀。这是因为他们的致命弱点、武器系统以及战斗模式都大相径庭。

　　人类战士还算幸运，因为他们的本性中包括着世代流传的好奇心与勇于实践的精神，而远征军的大环境更是让那些能够迅速学习的人才能适者生存。

　　                             ——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从泰洛前往卡巴拉的旅程被繁忙的计划占据，比起哨兵启程前的准备工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克与船上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在忙里偷闲的时候小憩修整。

　　他们必须要让非人类的哨兵种族熟悉机器人技术的武器设备，当然——只是尽可能的做到。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比如巴拉克和卡米，就对学习新事物非常感兴趣；而其他一些人，以卡巴拉类熊人和普拉西斯女战士为代表，则根本不信任来自异族的任何小型武器。当然也有例外，卡巴拉人颇有兴趣地试用机甲，而贝拉和妮雅则迫不及待的想把朗博士设计的奇形怪状的飞马骑上战场。

　　瑞克和他的同事们绞尽脑汁，想让这支人员迥异的队伍进入战斗状态，并且让每个人都明白各自的任务。瑞克也曾痛苦不堪的怀疑之前是否有人完成过如此艰巨的任务，而他自己正在朝着军事史上最糟糕的大溃败迈近。

　　还有不少误解与摩擦需要调解：哨兵同盟对卡贝尔跟雷的反感；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冲突（不错，确实有一个下巴骨折的气垫坦克兵向他告状，伤势源于他称呼一位普拉西斯女战士为“糙娘们”，尽管只是开玩笑）；还有巴拉克和其他佩里顿人总是坚持他们的星球要在这场战役里更重要的地位……一切都让瑞克头痛不已。

　　且不说要理解这些哨兵族的外星人本身就已经令人迷惑不解了。飞船离卡巴拉越来越近了，勒荣和克里斯塔还有其他的卡巴拉人变得越来越孤僻失神、郁闷不乐。连维特也对此颇为不解。

　　往常，就像瑞克理解的那样，阴郁的卡巴拉人总是念念不忘命运的悲剧与万物终极的徒然，最教条的地球人相比之下都会显得轻佻；对战斗的期望却是能让这些大个儿的类熊人们兴高采烈的少有事情之一。但现在情况又变得相反了，而且没人能够解释其中原因。

　　瑞克试图把这事赶出思绪，连同跟海顿有关的那些事情也都不考虑。看起来，海顿仿佛是某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或是某个神祗这一类，但是信仰与觉悟在哨兵种族之间并不一致，这就造成了一些尖锐的争论。而且他们协约中的一条就是避免提及“海顿”二字。朗非常想知道于此事有关的信息，而哨兵们则守口如瓶。

　　这些还算是瑞克的小问题。他的大问题是：要尽量让事情有组织有效率，却时时被他完全无法领会的解释所阻滞。

　　他最初曾有过一个想法，让乌尔之花泥炭燃料（名为塞基顿）自动输入到反应炉中，这样就可以让一批司炉工人改任他职。勒荣和克里斯塔给他上了长长的一课，而他则完全没有听明白一个字。

　　他们好像是解释说塞基顿必须由卡巴拉人亲手接触过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转换成机器控制的话，它对于卡巴拉生命形式的依赖性就减弱了，塞基顿便会伤心、发怒什么的，于是就会拒绝提供能量。

　　肯定是翻译的问题，瑞克如此认为。难道不是吗？

　　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正确理解卡巴拉人的情报评估。当他们离开母星的时候，因维人在那里只留了规模相对较小的占领军，看起来是哨兵联盟所能对付的了的。瑞克的计划是利用卡巴拉星球上的制造业基地——他们正是以高产与强适应性著称的，来组装机甲和飞船让当地征召的新兵们使用，这样就可以将哨兵的实力提高大约十倍。

　　勒荣和他的手下则很不愿意对这个想法作出评价，而且明显地持有听天由命的信条。这让瑞克对这个计划也有所保留，而且他说服了其他哨兵领袖们要对情况进行仔细侦测之后方可采取进攻行动。

　　在另一端，身为船长的丽莎，下发了命令。星船在离行星很远的地方重新开始了亚光速飞行。

　　她脱去了燕尾服式上装与西装裙的远征军常服，换上了一套中性的紧身战斗服，似乎这样更符合哨兵们“简陋实用”的风格。和所有的人类战士一样，她轭形束带服的左胸前佩戴着徽章。星船完成了转换。

　　几乎是一刹那间，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西奈普的特遣部队之中。

　　丽莎转过身，咆哮着向各战位下令。

　　至于克里斯塔和勒荣，他们趁所有船员正在忙于重返亚光速的操控，悄悄来到了泰斯拉的牢房前。

　　负责看守的普拉西斯人很高兴卡巴拉人来接替她们，这样她们正好可以出去找点东西吃。而且，负责审讯也在勒荣的职责之内。

　　当只剩下他们三人的时候的时候，两位熊人走到这位身披镣铐枷锁的因维科学家的牢笼跟前。“你恳求过我们饶恕你，”克里斯塔低声咆哮，“你说你有利用价值。好吧，现在正是你立功赎罪的时候。告诉我们那监狱的情况，还有……里面关的人。看守有多严？怎样能救他们出来？”

　　泰斯拉几乎是面无表情的看着她，克里斯塔这样想，尽管从外表很难看出因维人的精神状态。但当他说话的时候，口气竟然是圣人般的亲切。

　　“啊，克里斯塔夫人！假如我知道那些事情的话，我会一字不漏的都说给你听，这样才清赎我对你们的种族所犯下的罪过的一小部分——那些都是当我的意志被瑞金特奴役的时候犯下的罪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军事设施，真的不知道啊。”

　　他努力站起来，身上的镣铐沙沙作响。“不过，我有另一个主意。把我放开，这样我就可以下到卡巴拉表面去帮你们谈判。因维人的指挥官，在没有瑞金特的时候，会听我的话。”

　　勒荣开口了，亮出一嘴獠牙：“我跟你说过问这个满身粘液的东西是百无一用的，”他对妻子说。接着他转向泰斯拉：“我们还是来换个方式吧，看看如果把你的一根触角拧掉你还能记得多少！”

　　泰斯拉浑身一震坐了回去，尽管他的个头比这个卡巴拉人大。“离我远点，你们的领导圈说不能随便伤害我。你这么快就忘了吗？”

　　“但是领导圈的其他人都不在这儿，”勒荣指出，把一只手放在门锁上，“而我在。”

　　克里斯塔担心这个有可能解决卡巴拉人的困境的关键人物可能受不住她的伴侣的高强度审讯，于是说道：“勒荣，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正在这时警报突然响了起来，野兽咆哮声，清脆的锣鼓声，战斗号角声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声音让各哨兵种族都警醒起来。

　　勒荣检查牢笼锁好之后，和克里斯塔一起向舰桥奔去。当他们经过一个转角的时候，有人正在暗处看着他们，但他们一无所知。

　　直到看不见他们的人影，巴拉克才走了出来，并且略有所思的向关泰斯拉笼子的房间的门看了很久。最后，警报的声音终于让他缓慢而不情愿的离开了，走向他的战斗岗位。接着他开始奔跑，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般。

　　“他们没有立刻进攻，这算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好运气，”丽莎承认道，“瑞克，我建议不要出动变形战机，至少暂时不要。”

　　瑞克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接着点了点头。

　　敌人的数量比SDF-3在泰洛上遭遇的要少得多。四艘锈红色的因维运兵舰，模样好像巨型扇贝，部署在一艘看起来甚是庄严的指挥舰周围——据卡贝尔说那是瑞金特本人的皇家旗舰。如果说运兵船像扇贝的话，那东西就跟一个恐怖的大海星差不多。

　　哨兵领袖们纷纷前往舰桥，根据各种族的不同特点，有的人反应强烈，有的人不露声色。“他们已经占了有利位置。”瑞克轻声说。

　　丽莎则摇了摇头：“我觉得没有，他们要是占了上风，早就开火了，因维人是只管先放炮的那种类型。”但是我不明白为何会这样，她暗自想。

　　在西奈普的旗舰上，特遣部队指挥层终于从船上的生命体计算机那里得到了些分析结果。看起来那艘不明舰只的大多数构件与来自因维人治下多个星球的船只风格匹配，而其用于联系各部分的中心结构则与科学家泰斯拉曾下令建造的怪异飞船相同。

　　西奈普的触角愤怒地闪光。这个愚蠢的笨蛋！但是——如果那就是泰斯拉的话，为什么他还不示明身份？也许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西奈普又向生命体计算机查询了这艘陌生飞船的进攻能力。那艘船上所有能在记忆库中找到的武器，没有任何一件能与旗舰的射程或火力相提并论。

　　但它看起来又不像新敌人——人类与天顶星同盟——所能制造的产品。无论如何，没有哪个种族的舰船能够对因维指挥舰构成威胁。

　　“那么我们就接近它好了，”西奈普这样决定，“接近到我们的主炮射程之内，泰斯拉的射程之外。然后我们派机甲去侦查。”

　　毋庸置疑，丽莎拒绝回应敌方的问询信号；哨兵种族里面没有哪个能够模仿因维人，而且也没有时间把泰斯拉带到舰桥上来了，更不要说强迫他合作了。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接近过来？”维特怪异的声音传来。

　　勒荣咆哮道：“他们知道我们武器的能力，他们知道他们的旗舰比我们火力强大。”

　　千钧一发，丽莎对一个留声机形状的传声筒说：“请帮我接格兰特上校。”

　　“英明啊，”瑞克对他勇敢的妻子低声耳语，他理解了她心中的计划。

　　“我在那艘船上发现了不熟悉的史前文化能量信号，指挥官。”生命体计算机报告道。

　　“机甲出发，”西奈普明知自己占了上风，便胸有成竹地说道，“只要发现任何抵抗迹象，马上开火——”

　　他的话仿佛是注定要实现。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巨大的闪电从那艘落寞飞船的下方弹出，几乎击中了西奈普座舰的正中央，能量有如炽热的匕首，穿过指挥舰的防护盾与外壳，直刺向它的心脏，并把周围的战舰一同席卷到致命的爆炸中去。

　　但西奈普刚刚的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正当指挥舰变成一团炙热膨胀的气球的同时，运兵舰像蚌壳即将吐珍珠一般，打开了盖子。

　　因维机甲雨点般的落下，光怪陆离的蟹形装甲战机乘着强有力的推进器，向哨兵们俯冲袭来。

　　“战斗机出发！”瑞克喊道。他能够感觉到当骷髅中队的阿尔法机与贝塔机呼啸着离开陆基机动单元的发射管道时，整个船都在震动，当然还有一些是从法拉戈上搭建的临时发射区出发的。“文斯，尽量打掉一些运兵舰！”

　　可是瑞克的话还没出口，哨兵旗舰又一次在GMU的第二次大炮发射下震动了。由于是被束缚在船的腹部，GMU并不是在精确打击的最佳位置；但文斯的炮兵与定位设备却无人能比。第二道闪光如新星爆炸般击中了一艘运兵舰，简直就像利剑穿过蝉翼。带着大半尚未发射的机甲，那敌舰就在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了。

　　“立即开火！所有部队，立即开火！”丽莎大声而镇静的对着话筒说到。从这艘怪模怪样的船的各个部分，炮台和发射塔打开了。GMU的次级武器开始以最强的火力进行打击。文斯·格兰特派遣在陆基基地大型气闸边待命的非变形歼击机甲群也开始攻击，作为炮阵，它们的作用于当年亨利·格罗佛在与凯龙太平洋一战中的如出一辙。

　　因维螯击机大量涌入，这些大个的强击机与体型较小的侦察机一起，喷火前来；尽管他们没有个人感情，仍仿佛有着偏执一般的狂怒，仿佛就是一群马蜂在攻击。

　　前去迎战他们的是第二代阿尔法机，虽然加载了太空战加强壳，攻击时依然灵活自如；而更魁梧一些的贝塔机则有着更强的火力和冲击力；至于新型的摇石机，他们快艇式的前端造型本身就意味着最先进的变形战斗机技术。

　　带领骷髅中队的是麦克斯和米莉娅·斯特林，他们和从前一样冷静而机警。对他们以及骷髅中队的其他经验丰富的老队员来说，大量的因维敌人正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可以杀敌。杀敌立刻开始了。骷髅中队的通信网中是简明而坚定的通话，飞行员们自动保持着同样的紧张，这正是自伊格尔以来代代相传的处乱不惊的传统精神。

　　“骷髅九号，你的六点钟方位有敌机。”

　　“明白，骷髅二号。帮我挠个背？”

　　“没问题。朝右剪刀，我这就帮你揍它。”

　　骷髅九号是台贝塔机，它把追击的因维螯击机引向了骷髅二号的火力方向。随即，自由电子激光炮一闪而击，将敌人消灭于无形。

　　“骷髅中队长，”丽莎的声音传来，“六艘敌机进入你的射程正在进攻旗舰。”

　　“骷髅二号，骷髅七号，去把他们处理掉，”麦克斯代表中队回话，仍然聚精会神的关注着一架想进入米莉娅的六点方向——也就是尾部的螯击机，这个方向可以方便其打击。

　　二号与七号，与他们的僚机一起前去救援，这一任务危险程度不亚于混乱格斗；哨兵们的防空火力协调没有达到远征军的期望，所以如果舰桥不能够完全操控全局的话，骷髅二号很有可能会被我方的炮火击中。

　　另一方面，对于麦克斯和他的属下来说这也使战斗更有乐趣。他们都是机器人技术的顶尖王牌飞行员，一贯生活在战斗功勋与死亡威胁的边缘。

　　“骷髅一号，骷髅一号，进入守护神模式拖住它们；我们马上就到。”有人说道。米莉娅做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动，她的阿尔法机机头抛起，翻转一周，这样追她的螯击机的炮火便错过了她，湮灭光弹射空。于是，麦克斯的妻子一下进入了六点位置，来到了螯击机的尾部。

　　如捕食中的猛兽，这位曾经的天顶星昆德诺战斗女王一秒钟也没耽误，立刻用短促而高度控制的激光波消灭了螯击机。它一路撒下火焰、残片和气团，留下短暂的痕迹，接着变成了一团闪亮的云雾渐渐消散。

　　麦克斯和米莉娅比翼齐飞，来到了一个新的战区，共同迎战三架强击机。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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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机器人形态时，缺乏适当的人类语言来充分解释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只能给出事实性概要。不过朗博士，我突然想起了有个人类的短语，在描述体育比赛中使用过，是说“他/她打得有如神助”，也就是说出于心理、情绪以及其他难以分析的因素下，在既定的环境中，超出符合逻辑预期的表现。

　　考虑到这个因素，我认为能够保险地说哨兵同盟打得有如神助。但是比赛尚未结束，比分尚未决定。

　　                             ——贾妮斯·安慕（机器人形态）致埃米尔·朗博士的报告





　　瑞克努力双管齐下的跟进战斗——一面是直接用眼睛，通过舰桥罩舱覆扣的巨碗来看，另一面是仍不熟悉的哨兵们的追踪显示器和战术读数屏。与此同时，他尽全力协调着哨兵同盟中人类和非人类的元素，并确保法拉戈号上的炮塔阵和导弹管对准的目标，是敌人，而非友军。

　　然而在背景中，总有个小小的声音一直在戳刺他、啮噬着他。他如此渴望驾驶变形机冲向那里，去做他一生中唯一一件做得极好的事情——驾机战斗。不能直接参加这样的亡命激战也罢，但他又必须处于如此接近的距离，甚至身处其中，是这般令他痛心的折磨，好像整个宇宙都在同他作对。归根到底，造物之主是邪恶的。

　　他还在紧张地关注着巨大的塞基顿动力连接器，它将整艘船维持在一起，并使法拉戈号成为能运作的整体；如果它不工作，那哨兵同盟就成为历史了。

　　麦克斯派出的一对骷髅双机作战单元正对付一队六只装甲突击骑兵机，它们已经穿透了哨兵们的防御圈。突击骑兵机比鳌击机操纵性能差许多，但是配备的火力更猛烈，毫无疑问，派它们就是来当神风特攻队的。

　　但变形战斗机先来一步，是两架阿尔法和一组快速临时编队，包括一架贝塔和一架摇石。阿尔法机变形为守护神模式，这是机器人技术独有的过程，由朗博士所开创。

　　贝塔机变形过程好似某种超高技派的折纸，各部件流畅地伸展变薄，转变成了战斗员模式，一个闪亮发光的大力神式的机器人技术机身。

　　摇石机也变形到战斗员模式，变形是对飞行员思维的响应。阿尔法机的战斗员模式看起来更接近人形，而摇石的船形整流罩让它看来则好像拆掉了机器人的上半部躯干，又替换上了某种古埃及式神像的面罩——姑且称其为双推进器火箭之神。

　　但变形机全都摆动、转向、面对因维人。战斗员们握紧枪炮——这本是贝塔和摇石的集成武器系统，此刻重新置位变成炮筒口径超过一米的手持步兵武器，专为机器人技术骑士使用。

　　因维强击机群来了，舰桥上的船员生物们被迫躲避着，而黑暗被纯粹破坏力的交叉光束与碟形歼灭光弹的气流照亮了。

　　突击骑兵机是双足战机，爪形前臂凸起，好似瓢虫的甲壳。它们的单传感器复眼群不露出丝毫感情，双肩上架设的孪生炮让他们看来战无不胜。可那里还有战斗员变形机，机甲们在彼此的火力线网中穿梭，巨大的能量释放照亮了下方的舰桥船员。

　　炮火未灭，粗圆的摇石机便站在一架突击骑兵机的面前，这是一场简单的决斗——谁先开火便能赢得胜利。而这时另一架骑兵机转圈绕道六点钟方向袭来，瑞克在舰桥上无能为力，没法与那个大难即将临头的飞行员建立通讯。千钧一发之际，那架驶来的敌机在贝塔机战斗员枪口猛烈喷出的炮火下四分五裂，此时机身导弹阵列发射掩护回飞，一簇剑鱼空空导弹群朝因维人旋转扎去。

　　那装甲突击骑兵机在一片弹头爆炸的云雾中消失了。贝塔机复杂的转向推进器运作起来，改变了飞行模式，再次用手持武器开火，支援摇石机。

　　舰桥上，丽莎望着瑞克。他所做的无可挑剔；尽管哨兵们粗陋的组织和通信系统造成了不利，他还是把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他也许在作战中担任的角色，比她还要关键。可她在这短短的能分神注意她丈夫的一瞬间里，看出了他已经不能再应对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挫折了；因为不能参加激烈的战斗，他深陷痛苦。

　　旗舰又遭受了一次猛烈的摇晃，一束火光从GMU主炮喷薄而出。由于贝壳骑兵机们已经不再是值得打击的目标，这一炮火力范围更广了。这次巨大的炮击干掉了几架敌机，就好似用榴弹炮射死了几只苍蝇。不过，这次不是炮术的决斗；决定今天战局的将是机甲。

　　麦克斯·斯特林派出阿尔法机扫清未被战斗员们干掉的敌机。最后一个突击骑兵机试图转头向下俯冲，朝舰桥罩舱撞去，大多数人都伏身趴向地板，其实这动作毫无用处，只是本能反射罢了。

　　贝塔机拦住它的去路，后背上的推进器喷出强劲的火舌，越过金刚硼制成的舰桥罩舱。部分系统过载，防护罩有些地方失效了。爆炸引起了火焰和碎片四处飞溅，船体开始漏气，每个人的耳膜都由于压力骤减而膨胀。

　　哨兵中只有一小部分还站立着。勒荣，在巨轮边上，稳稳站着，发出了隆隆的吼声。丽莎也在船舵附近站着，双手背在腰部，舰长风度丝毫不减。她看到瑞克也坚持着；他转身了，面部表情近乎疯狂，如同鬼魅俯身或者丧亲之痛——太多的恐惧和狂野……

　　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丽莎还好，他咧嘴露出了个笑容，向她朝上伸出双手拇指，然后转回身继续协调工作。丽莎明白了他眼中的恐慌是担心她有什么三长两短。这是突然的一阵空白——一种不能动弹的感觉。真实的恐惧，丽莎认出了这种感觉，因为她曾经看见过，亲自感受过。他惧怕失去她；这让他在一瞬间变得衰弱无比。

　　她将这种思绪推出脑海。在舰桥长长的气泡上方一百码开外，受损的摇石机已经抓住了一架驶来的装甲突击骑兵机，并扭转它的头部，摇石已决心一战，与敌人最恐怖的机甲展开徒手肉搏。

　　舰桥船员听不到金属发出的嘎嘎声、密封损坏发出的嘶嘶声、和焊条接缝分离的响动。他们注视着这场无声的摔跤比赛。这时大个头强壮的贝塔冲过来支援战友。但贝塔还是太远了。

　　装甲突击骑兵机抓住摇石机，变成贴身缠斗的姿势，它把摇石机双臂展开，顶在膝盖上朝后折去，漏气产生了阵阵喷烟，系统损毁发出了道道电弧。

　　贝塔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骑兵机，炮火反弹再次击中了推进器，然后锁定它开始格斗。不管突击骑兵机怎么动作，贝塔战斗员都迫使它的双臂退回，一次又一次。之后便是一个完全的人类摔跤抱身动作，它空出了一只手臂，抓住了独体塔楼形的头部，握紧，拉扯，尽全力扭转。

　　瑞克对贝塔机下令撤离；旗舰已经运用机动，以便GMU大炮准备发射。但那架贝塔不愿放手，即将扼死敌人。骑兵机的双钳在贝塔的装甲上刮出深深的沟痕；卵圆形的前臂在撬动着，试图能让自己脱离。

　　徒劳罢了。贝塔把突击骑兵机的手臂抬上并弯折到后面去，此刻瑞克明白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出现了，它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因素相提并论。这个因素与机械过程的对立面事物相关。情感和信念，对因维人恶行的仇恨燃起了对胜利的狂热渴求；[战斗的动机]对因维人来说是无条件服从来自蜂房不容置疑的指示，对贝塔来说则是理性思维驱使它走向胜利。

　　贝塔空出的手肘伸到骑兵机颌下，向上顶，朝后一次次拉扯。一直保持这样，不管其他变形机与敌人在追逐缠斗，不管灭敌记录在节节攀升，也不管法拉戈号的炮阵在开火轰鸣。

　　因维人的机甲开始有一点喷气，接着密封失效了，气体一下子冲了出来，随气体冲出的还有绿色的液体，一接触到真空，便化为细小的水珠和蒸汽。因维机甲在自身连接处的爆炸中，裂成碎片。贝塔依靠死去的因维躯壳上一只庞大的脚来支撑，借力将自己推出去。

　　贝塔像一只木偶，上下起伏地漂向死去的摇石。“没有生命迹象，”有人将结果传递给丽莎；摇石机损坏严重，这结果并不意外。

　　瑞克从那外表原始但结构惊人复杂的观测仪上移开目光，向上看去。他的面容看不出表情；陷入沉思道：“他们姓瓦尔代兹。”

　　每个人都认识他们，变形机飞行员兄妹，顶尖王牌飞行员。驾驶摇石机牺牲的是亨利；他的妹妹用火力强劲的贝塔机刚刚为他报仇血恨。

　　尽管因维人不停攻击，战局还是变成了一场火鸡狩猎①；远征军机甲不能涉及的地方，哨兵同盟的大炮便加以覆盖。丽莎听到通讯分析员汇报由于因维特遣部队指挥舰的快速解体，没能让关于哨兵抵达这里的信息传到奥普特拉，甚至连卡巴拉星都没传到。地面上也许已经检测到太空中的开火，但因维驻军肯定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围绕着卡巴拉的尘环很厚，下面的因维人或许以为是这个原因才通讯中断的。对哨兵们来说，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人类和外星战友，已经步入了战争——在这个太空堡垒的时代里，这就意味着他们早就了然于心的那句话：不胜利毋宁死。

　　能量武器和防护武器不停发射，道道刺目的亮光和愤怒的橙红色湮灭光弹流在黑暗中斜穿交错。机甲旋转猛扑，就像是飞机在大气层中的机动一般，只不过那全然是在浪费能量；而在这里则是机器人技术的特质，飞行员在地球上磨练出的飞行本能通过思维头盔，传导为动作。

　　这里是战场中最激烈的地方，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一生中的焦点，是无理性的心脏——战机格斗的可怖地点。

　　弹幕呼啸而来，火力交换的能量，强烈得仿佛是确实存在的实体一般。穿孔的，损坏的机器摇晃翻滚，不停泄露出气体和火焰，垂死挣扎。因维人接受群体智慧齐步战斗，而远征军也学会了集中全部注意力投入战争。双方都不缺乏凶猛残忍。

　　但势头已经转向了哨兵一方；在如此大规模的一场机器人技术的乱斗里，不需太久就能看出谁占了上风。

　　麦克斯和米莉娅神明一般地飞行穿越，把死亡带给他们目之所及的一切敌人，而他们的干涉，又将生命赐予了苦战的变形机飞行员们。身后有瑞克在舰桥上，麦克斯感到自己又多了一份优势。

　　尽管瑞克曾是骷髅队长，是麦克斯的上级，但现在不论他的感觉有多么不安，他离开空战已经太久，无法再次跳入变形机座舱了。自从瑞克对将级军官生活的种种限制开始产生不满，麦克斯已经救过一次瑞克的性命，差点还搭上自己的，。

　　现在麦克斯无需为此事分神了；他们的阿尔法机火力和性能都大幅提升，麦克斯和米莉娅，这对飞行的伴侣也是灵魂的伴侣，随心所欲地飞行着。凶猛的强击机和灵活的螯击机都是猎物，他们就像猛虎一样扑击它们。猎物们也会伏击变形机，炮火能致人死地，但是，这也不过让狩猎变得更有意思而已。

　　不同的战术分析工作站中的计算机和战地传感器都展示出了一条移动的死亡和毁灭的光轮——是麦克斯和米莉娅，他们近乎超人的精妙表现和完美的空战技术。

　　战局很快便定了下来，已故的西奈普的特遣队幸存者们大势已去。几秒钟后，天平准确无误的倾斜了；因维人想要撤离，奔向已经不再存在的运兵舰的位置，而此时文斯·格兰特的GMU一次又一次的定下准星，发来火山喷发般的炮击。

　　因维人调转方向，激发了变形机追捕的本能，他们冲过来，十分密集，准备杀敌。一整片撤退的因维机甲突然被弹火包围，这是机器人技术从未见过的场面。一些人开始反击，另一些躲避；骷髅战机紧紧盯着他们，毫无仁慈之意，大开杀戒，因为他们都见过因维人对陷落星球的所作所为。即使是羊栏边上的狼群，残暴程度也不过如此。

　　借着卡巴拉星尘环和电磁干扰技师的努力，卡巴拉星被屏蔽了，因此哨兵同盟靠一次并非刻意的偷袭赢得了第一场战斗的胜利。但他们的第一项主要赛事，还还在下方等待着。

　　杀戮的尾声仍在继续，派给骷髅中队的男女战士们的任务是扫清残余的因维机甲，不过，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瑞克·卡特想要一直等在这里，直到最后一架变形战机安全回航，或至少有理由不回来。但他知道他不能这样；袭击卡巴拉必须即刻开始，一小时之内，因为哨兵们的存在很可能已经被发现了。

　　瑞克眼前突然浮现出亨利·格罗佛的样子，明白了过去当他站在SDF-1的甲板时，是什么压弯了这个老人的肩膀。瑞克想到了丽莎，心中迸发出一阵爱意，他想知道将来的几个小时之内，哨兵同盟中会有谁能活下来。

　　“现在就去揍他们，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整个卡巴拉都是我们的啦！”卡米，狐狸外貌的嘎鲁达人，从他的呼吸面罩后面说道。

　　剩下的哨兵们也同意他，这时瑞克的手掌重重拍向U形桌，每个人，包括喜怒不形于色的勒荣和克里斯塔，都有点惊呆了。

　　“刚才的战斗里，我失去了八个好弟兄，还有八架珍贵的机甲，这是我们难以承受的损失；我决不会容许更多的损失了！我们能越快抵达行星上的兵营，损失就会越小，也就能越快赢得主力机甲制造设施。”

　　舰桥穹顶下，一张下面都是卡巴拉空啤酒桶的搁桌旁边，勒荣突然蹬立起身。瑞克接着说道：“我建议，我们……”

　　他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许多哨兵成员面面相觑，尤其是人类。但没人插话。远征军的阵亡飞行员毕竟是瑞克的直接责任，他接着还是强调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必须将现有的战术优势推到极致，来尽量减少我们的损失，这需要立刻开始进攻！情报计算机和传感器，以及G-3署的技术人员已经标记出了卡巴拉上因维人的主要和次要目标。我们的变形战机此时此刻正在重新加油，装弹；我们能够在一小时之内发动攻势。哨兵战友们，让我们去解放卡巴拉。”

　　丽莎看着瑞克，似乎是另一个人。当然，他恨自己的文案工作，但他承担起了交给他的责任，承受了这份折磨，这份近乎精神分裂症、任何优秀的指挥官在战斗中都知道的痛苦：他或她的指挥，便是开展任务与生命代价的权衡。她未曾期望他能做到，但她看到了他已经完全成长起来，就像格罗佛舰长一直说得那样。

　　而瑞克，则朝他的妻子看去，他看到了她也懂得那些撕扯他的力量，比他自己还要生动的理解，当她担任SDF-1大副时，后来担任SDF-3船长时，那力量曾经让丽莎无比痛苦。

　　瑞克突然间明白了。我宁愿进机舱，为一架变形机和自己的生命负责，是因为这更加容易！叫这杯离开我②……

　　但这不行。不过，这样瑞克看到丽莎理解他了，这给了令他惊诧的力量。他也感到了一丝愧疚；在他跳不出他自己那个骷髅中队的小圈子时，她有多少次曾经这样进退维谷？

　　每次他想到自己已经用光了爱她的理由时，总有一个新的会出现。

　　但这不能帮他解决卡巴拉的问题。勒荣，此时此刻，这头高大坚实的父熊，摇晃着感恩节火鸡般大小的拳头，用力敲下了他身边桌子的一大块桌角。

　　“不行！”

　　①：火鸡狩猎是军事俚语，指的是火力相差悬殊、一边倒的不公平战局。

　　②：出自《新约·马太福音》26章，比喻希望避免即将到来的苦难。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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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此地

　　你们将拿回你们的所有

　　就在此地

　　我们会把恐怖还给恐怖的源头

　　                               ——节选自卡巴拉人的圣歌





　　没有人胆敢让勒荣闭嘴。同样，也没人愿意去尝试捂住克里斯塔的嘴巴。这对类熊人伴侣正肩并肩的站在一起。

　　他们的护目镜被摘了下来，挂在粗壮的、长满鬃毛的脖子上面。两人身上的护甲和装备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被捕获的危险野生动物。

　　“我们现在还不能进攻，”勒荣吼道，这让丽莎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实际的战术问题：体重半吨的类熊人在舰桥上发起脾气来该怎么应付？考虑到他们身上那层厚厚的毛皮与皮下脂肪，眩晕枪对类熊人来说可能根本就不构成什么威胁。所以，要么就一枪干掉他们，不然就老老实实的听讲。鉴于地球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向他们的盟友学习，她决定以维特和其他哨兵成员为榜样，先听听再说。

　　瑞克从她脸上的线条中看清了她的决定；他也退了回来。两人在一瞬间交换了一个简短的微笑，然而这微不足道的一笑却让他们彼此都感到温暖。

　　“我们不能进攻，”勒荣大声嚎叫，“因为[这里他说了个熊语词，无法被翻译成哨兵使用的通用语]不对！你们是外来人，对卡巴拉人的行事一无所知，我还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按照[他重复了刚才的那个词]行事，等待你们的将是彻底的灾难。

　　寻找解决方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瑞克坐立不安。“长角”巴拉克和“晶亮”巴丹为勒荣过去的功绩辩护。瑞克烦闷得直想从头上揪下一把头发。

　　但是看起来卡巴拉人对命运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瑞克有这样一种印象，类熊人的命运观非常的压抑，让人感到虚弱无力。按照类熊人对命运的理解，现在还不是对卡巴拉发起总攻的时候。勒荣和克里斯塔想要的只是一支非常小的侦察队，手指头可以数出来的几个人，降落到星球表面上去把情况弄清楚。

　　“这简直是疯了！”瑞克忍不住喊道。“我们知道无机兽在哪里，我们也清楚剩下的目标所在。动手扁他们，发动进攻，救出卡巴拉人民！天啊，难道有人会不明白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不管你们做出怎么样的让步，因维人都不会放过你们的族人！他们只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一个接着一个！”

　　克里斯塔从她那把巨大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吼了一声，露出尖利白亮的獠牙。瑞克没有退缩——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最勇敢的事情；丽莎禁不住把手伸向她腰带上那把并不存在的手枪。

　　“史前文化的塑造者们还没有裁决……那个,”克里斯塔梦呓般缓慢地吐出了几个字。她低下了头，似乎走投无路的样子。“没有必要说那个。”

　　瑞克摇了摇头，没法理解他们到底在暗示什么。“你们犯了什么毛病了？打飞他们，打趴下他们，卡巴拉就是你们的了！你们的母星就又是你们的了！”

　　勒荣绕着瑞克转起了圈子。他高举着一支手掌。利爪从张开的手掌中探了出来，向瑞克迫近。缓慢的步伐之中潜藏着无声的争论。瑞克-卡特知道死亡就在附近徘徊。

　　“我们……根本不能……攻击……他们，现在不行！”勒荣大声的咆哮，其他人在巨大的声压下退缩了。

　　丽莎·海斯·卡特是第一个重新抬起头来直视勒荣的人。瑞克试图把她拉回来，他忍不住想，要是当初记得带把枪在身上就好了。要那种猎象枪才行。

　　丽莎盯着勒荣的眼睛。她说，“如果你忘了的话，我要提醒你，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再次被吓跑。现在，有你们我们要进攻，没有你们我们也要进攻，你们选择吧!"

　　丽莎没做任何铺垫，直接把争论引到了另外一面。瑞克已经做好动手的准备，因为他很清楚，类熊人在下一秒钟就会暴起攻击他的妻子。

　　然而，勒荣和克里斯塔克制住了自己，尽管还在那里咬牙切齿，但是他们没有公然反对丽莎的话。丽莎继续说道：“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把因维人至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因维地面部队很有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特遣队已经被我们消灭了。电脑的分析和G-3署的评估给出了一致的结果：我们目前暂时拥有对因维人的优势，但是这段时间不会很长。作为哨兵联盟中人类成员的代表，我要说我们现在应该动手了。”

　　其他的哨兵成员锤着桌子，高喊出他们的支持。瑞克看着他的妻子，心中涌出了一股浓烈的爱意，其中还混杂着一些羡慕之情；但是当他仔细思考之后，他发现这种羡慕被分成了均等的两份，一份是敬佩，另一份是渴望。两者对于爱情都是好事，对于婚姻还要更好。

　　但是卡巴拉人又站了起来反驳，就像人立的灰熊。“你们不理解——”

　　他们吐出了一个其他哨兵成员无法理解的声音，翻译机的电脑也要花上好一阵子，才给出了一个合格的、清晰的解释：“万物的塑造者。”

　　瑞克看向了他左边的卡米，狐狸一样的嘎鲁达人坐在那里，带着呼吸面罩，面罩连着他背上的气罐。“老天，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卡米透过面罩发出了激怒的声音。瑞克侧过身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克里斯塔和勒荣现在的行事风格和我们结盟那会儿不太一样，”卡米说。

　　“我们能够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拿下监狱，然后扫荡剩余的敌人，”瑞克指出。

　　卡米点点头。“但是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阻止卡巴拉人的行动，”瑞克又说，“你也会让那东西阻止你么？”

　　卡米盯着瑞克深深的看了一眼。“我宁可把你往好的地方想，对普拉西斯人或者这里的任何人都一样。每个种族都有许多外人还不了解的东西，因此我们要谨慎对待。我想的有错么？”

　　瑞克不清楚该怎样回答。“我们一定要做的是去侦查底下的情况。”勒荣宣布。“克里斯塔和我，还有五六个我们自己的人--”

　　“不行。”丽莎摇着头说。她不清楚类熊人为何行事如此神秘，但是她十分反对让他们单独行动。她很想相信他们——实际上她已经喜欢上克里斯塔和勒荣——但是她无法动摇自己的感觉：类熊人在隐藏着什么东西。

　　当然，每个人都有些话要说。哨兵联盟面对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验，有好几次看起来那种把他们绑在一起的需求已经无法继续维系联盟的团结。出乎意料的是，卡贝尔成了那个把一切拉回正轨的人。“你们难道都忘了因维人给我的母星带来的恐怖？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寻找妥协！整个宇宙的生死正悬在钢丝之上！”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侦查任务不能依赖于远程探测器或者无人机，一定要由活人去完成。维特，作为主席，最终决定侦察队由勒荣，卡米，瑞克，妮雅和贝拉，还有杰克·贝克和凯伦·潘组成。最后两个名字让瑞克有些吃惊，但是随后他猜测维特已经注意到了两个年轻的中尉。

　　丽莎想反对，她也想加入到侦查队中，但是她承认维特的选择是正确的；她的位置应该在星船的舰桥上，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是最后还有一个名字被列入名单之中：在卡贝尔和他本人的要求下，雷也被选入了队伍。

　　他们打算乘坐一架卡巴拉人的穿梭艇进行渗透；凭借它的塞基顿引擎，它几乎不可能被因维人的史前文化装置探测到。变形机或者气垫坦克没什么露脸的机会，瑞克也不得不让步。

　　侦查队翻遍了船上的军火库，收集各种各样的手枪和来福枪，以及手榴弹和火箭发射器。同时，人类机械师在检查队伍可能会用到的多功能野外求生包。瑞克注意到，尽管普拉西斯的女士们对火器有着娴熟的理解，她们可以毫无顾及的把子弹带缠在腰上，或者在肩头挂上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但是她们仍然坚持要带上刀剑、十字弓、还有妮雅的薙刀。

　　他耸了耸肩，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况且，这类无声武器也许用起来会很趁手。勒荣看上去还是要带着他的气枪，还有他那把巨型切肉刀，不过卡米显然更喜欢携带火力更加强劲的人类武器。

　　就在侦察队的装备和穿梭艇被反复检查的时候，情报部门的人员正在电脑的辅助下，利用遥感设备传来的信息反复优化着陆的地点。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下面的因维人监狱已经注意到了哨兵在行星尘环上的存在；这至少是侦察队的一个优势。

　　在最终的任务简报开始之前，瑞克找到了一点时间补了几个小时的觉。有那么一会他很想和丽莎呆在一起，但是她还得忙着各式各样的准备工作，为侦查任务可能遭遇的种种情况准备应急预案。

　　现在，她终于回到了她们两人的船舱，瑞克在整理他的战术背包，再一次清点物品。急救包、备用弹药、应急压缩口粮、惯性导航示踪仪——

　　“高兴了，瑞克？”

　　“丽莎，我们别吵了好么！是维特挑中的我，我又不是自愿的。”

　　“你根本不需要。你早就让所有人知道了你的爱好。”

　　“我曾经宣誓要在战备部队服役，而不是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

　　“好啊，你现在如愿以偿了，嗯？”不过她没有继续和他胡搅蛮缠，至少不是在他马上就要出发的时候。“喂，一定要平安回来，一根毛也不能少，明白么？”

　　他把她拥入怀中。“别担心了；我不是冲着军功章去的。我现在是‘谨慎者’瑞克·卡特。”

　　他们亲吻了彼此，然后她把他推了开来。“别和那些普拉西斯女摔跤手搞什么花样，否则我们这里就会少个将军了。”

　　“不会，长官。遵命，长官。”

　　在穿梭艇的气闸仓，杰克·贝克正在对思维头盔进行最后的检查。尽管侦查队不会携带任何大型变形机甲，但是他们还是会带上几辆旋风车和气垫摩托。而且杰克还是尽可能的穿上所有他能弄到的防护装备，他不喜欢在战地骑着任何高速移动的东西“裸奔”。他期望朗手下的研究人员能够给哨兵一些他们正在研究的原型，那种按照设计可以和旋风车合体的个人护甲。

　　不管怎么说，因为内置了对讲机，头盔是必要的联络设备。显然，妮雅和贝拉一定会戴上朗改造过那种很拽的普拉西斯头盔；杰克有时会觉得这种半今半古的混合物很是不伦不类。

　　“好啦，好啦，他们派出这种临时凑合的队伍就是要看看真正的战士是怎么干活的，嗯？”

　　凯伦·潘有一种本领，她把作战服也能穿的有模有样。她耸耸肩膀背上战术背包，重新调整她的负重，同时给了杰克一个嘲讽的微笑。

　　“有人得在你昏倒之后摩擦你的手腕，潘。”眼看两人就要开始新一轮的争吵，杰克突然听到一点动静，他转过身去，嘴巴还没来得及合上。

　　他们不是认真的吧！

　　那是贝拉，骑着机器战马哈丽达尔，妮雅坐在她的背后。哈丽达尔的马蹄声从船舱的甲板上扬起。杰克花了好几秒钟才想起怎么说话。“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么？这是侦查任务，不是嘉年华会！”

　　贝拉盛气凌人，死死的盯住了他，高吊的双眉凶恶地皱在一起。“哈丽达尔是我的战马；有了她，我们就能遮断更大面积的战场，能够放心的休息，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贝拉拍了拍她腿上的长剑，不过杰克注意到她的鞍袋里插着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肩上的枪套里还塞有一把高能手枪。

　　妮雅带着她的薙刀和盾牌，尽管她同时还装备有手榴弹和其他火器。杰克能看到盾牌的内沿用夹子固定着一排飞刀，方便取用。妮雅从马背上滑下，贝拉也跟着跳下来。她牵着哈丽达尔的缰绳，领着她穿过穿梭艇打开的货舱门。

　　卡巴拉船员和其他站在周围的人都吓呆了，没人敢站出来干涉，接下来亚马逊女战士试图给货舱里的机器马松开缰绳。哈丽达尔稳如磐石，好像这样的事情每天都要来上一回似的。

　　“将军肯定不会喜欢这个,”杰克自言自语。

　　凯伦耸耸肩。“哦，管他呢，还好她没把她那个四翼的微型武装直升机带来——”

　　就在这时，贝拉转过身，吹了一个尖利的口哨，还加了一句，“哈格尼，到我这里来！”

　　杰克和凯伦，和船上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已经知道在贝拉吹出这种口哨的时候一定要蹲下。一个形似蜂鸟的小不点，快速拍打着两对翅膀，像梭镖一样从空中高速掠过，它骚扰这两个中尉的目的就是为了找点乐子。杰克很想给哈格尼狠狠的来一下，但是还是决定不要冒这个风险，指头给铁皮剪那么锋利的鸟嘴来上一下可不是那么好受的。

　　哈格尼是贝拉给一只马尔鹈取的名字，她对普拉西斯人来说是一种高贵的鸟，就像法老王的猎鹰一样。她蹲在贝拉前臂厚重的护臂上面，看起来还不到一只雀鹰那么大，四翼收起，警惕的目光环视着四周。她的眼睛很奇怪的向外突出，看上去充满了野性，不可捉摸，哈格尼发出的啸叫似乎可以轻易穿透人的耳膜。

　　“老天，我真讨厌她这样做，”杰克皱起了眉头。“马，还有鸟！我们干吗不再带上几个小丑，再来一个走钢丝的·"

　　“你对编制及装备表的内容有意见么，中尉？”

　　杰克转过身来。“啊，将军！我对编制及装备表没什么看法，长官！我，那个，我只是有点吃惊，没别的。”

　　瑞克当然也有些看法，但是他决定不把自己的态度显示出来。实际上，他也怀疑机器战马和普拉西斯人的猎鹰能有多少用处。如果贝拉坚持要在空中兜风，他们决对不是什么不起眼的角色，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不会让因维人联想起泰洛来的远征军。

　　他叹了口气，不指望能够和贝拉讲理，让她克制使用自己的宠物。也许丽莎是对的，这次户外活动也许不是个很好的主意。

　　但是现在说这个已经太迟了。勒荣出现了，雷和卡米也来了。他们登上了穿梭艇，整装待发，丽莎开始指挥星船在卡巴拉的尘环里小心的穿行。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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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至关重要的一点，迄今仍未有答案；瑞金特在自身“退化”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怎样的成功，又如何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他对于瑞吉斯那种无法撼动的欲望——或许是爱，或许是沉溺——则是显而易见的。

　　但这不符合人类想象中的“反进化”图象；确实，他的自我重塑本应剥离他的这种感情。到底是他拒绝放弃这种感情，还是这种反进化过程和我们所推想的是完全两样的事物？

　　                             ——黎缪尔·席卡，《烈焰神庙：因维摄政王之史》





　　又一次，克里斯塔站到了泰斯拉的囚笼面前。“我再来问你一次，因维人：卡巴拉上的情况，你能告诉我些什么？”

　　泰斯拉万分沮丧地摊开双手。“我知道的不比你多。还有，我得再对你说一次：把我放了，让我下去，到你们星球去，我会尽我所能为了和平促成新的对话。”

　　克里斯塔发出了不耐烦的声音。“要是让我发现你在撒谎，就把你扔出密封舱。”她转身便走。

　　“等等，”他的话脱口而出，“你为什么不对其他人说——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早已发现了类熊人的信仰中有些方面很有趣。他曾认为勒荣和克里斯塔已将他们的窘境告诉哨兵同盟；可他们没这么做，这便成为了他的小小优势，但也让他很疑惑。

　　克里斯塔发出了被激怒的声音。“你什么都不明白，因维人！我们的视察者传来的神谕是脆弱的，不确定的。公开神谕会彻底改变视察者与塑造者，让他们变成更糟糕的其他事物。要不是因为你对我们的困境有所了解的话，我根本都不会提起它。”

　　泰斯拉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原来如此。也许，对他来说还存有希望，要是事情能让他操控的话。当然了，他手上没有更多的牌了。别的不谈，他很希望未来能按卡巴拉人的期望发展；否则，泰斯拉就会第一个成为他们暴怒的牺牲品，他知道他们的复仇会多么恐怖。

　　进入大气的过程，更像是自由落体。勒荣的操舵时而莽撞的近乎自杀，时而又显得专业十足。尽管他将飞船的一部分可烧蚀层剥离掉，但下坠的碎片至少在他们看来没有在因维人的仪器上留下一丝踪迹。

　　杰克·贝克被压在自己的座椅上，眼球反复遭受红视①的折磨。他只期盼勒荣比他更能忍耐重力加速度，要是这种感觉让驾驶员打了个小盹，那可是个大麻烦。

　　卡巴拉星是个贫瘠的地方，狂风肆虐。由于世世代代密集的采矿，这里坑坑洼洼，遍布洞穴。勒荣从他那快把人的骨头都要振散架的大气进入中改平，他稍微加了一点油门，把穿梭艇保持在能够有效着陆的高度，开始搜寻地标。很快他便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对准选定的着陆点逼近驶去。

　　哨兵们非常警惕，全员进入战位，随时准备开火。不过勒荣挑选的这个地点，是一条已采尽的铁矿主矿脉上一处被遗弃的工地，四周荒芜人烟。因维人的军力应当已经被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这些哨兵们因此指望着占领军的监察和巡逻会大为减少。现在看来他们赌对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运气还不错——不过敌人的数量还是很多的。

　　勒荣将飞船缓缓地下降，从一个大窟窿穿过了处理区中央残破的巨型穹顶。他解释这个地点已经被卡巴拉抵抗军标记过，至少此时此刻，这里很安全，队伍需要这样的地方作行动基地。

　　在他们解开安全带之前，瑞克的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贝拉太急于把哈丽达尔飞上天空感受自由，四处瞧瞧；需要和她强硬地谈谈，让她明白对本地区的地面清理和传感器扫描才是当务之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哨兵们在侦察行动开始之前，不被别人侦察到。

　　凯伦·潘感到形势不妙，她看到年轻的将军站在威武堂堂的女战士面前，沉静地告诉她现在应当开始学着遵守命令。女战士的手朝剑伸去。“命令？你胆敢教训我缺乏军纪？你凭什么给我下令？”

　　他的嘴抿成一条直线。“我是你们哨兵寻求帮助的对象中的一员，还记得吗？是我所属的军队给了你们战斗的机会让你们能够夺回家乡。现在，我们的联合委员会作出了决定，我们就要遵守；这是我们彼此达成的协议。关于这次行动的决定就是侦察任务由我来指挥，勒荣是副手。那就让我们瞧瞧，你能不能做到象你自己下命令一样好好的服从命令。

　　贝拉突然一笑，仰起头来。“我总是忘了，你们这些雄性们，也能和女人一样倔强顽固！好吧，将军，我们就按你的法子来办——不过，记着：等我负责行动的时候，我也会一样要求你的。”

　　“那就这样。”瑞克心里已经决定，要是有什么行动是由冲动的女战士领头，他可一点也不想沾边。

　　因维母巢大蜂房的空间极为宽阔，墙壁回声不绝。瑞金特落在的这里的每一步，都好似嘲笑自己一般。

　　他派到泰洛的特遣部队音信全无，瑞吉斯也不理睬他。这让他烦恼不已，连惩罚下属从中取乐的心情都没了。此刻，他正踱步前行，身后跟着精兵卫队，谨慎地保持距离，他们披盔带甲，踏步发出阵阵回响。

　　他又一次咒骂在战术上的坏运气，不得不丢弃了在皇家大厅下面的生物计算机，这是因维人目前能够从人造设备中培育出来的最新最好的巨型智能控制中心。它现在失活了，也许会受伤、萎缩、甚至会落得一个被那些把他的军团打跑的暴发户杂种们破坏的悲惨下场。

　　他被迫从边境线上召回了更多的军队，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度，他只能依靠这个办法维持他对临近星球的统治。瑞金特想到他的特遣部队或许遭到逆转，他忍不住愤怒地尖啸。怎么能在这种最糟糕的时候哪！

　　又一个念头让他全身冰凉。要是机器人统治者杀回来大打一场，在他混乱的国家里把他抓个正着，这可怎么办？他不悦地咕哝，朝一根形似神经轴突的柱子猛踢过去。

　　他诅咒起自己的配偶，咒骂她从他这里带走了半个族群。她要他们干什么？她又没有去征服世界！连假装帮助他控制这个国家都不做。这不公平；都是她的错。

　　必须要做点什么。

　　瑞金特停了一下，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当他来到巨大的卵室时，他很满意地看到一切都有条不紊，瑞吉斯的特别子女们都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意识，悬浮在凝胶中。一排接着一排，一列接着一列。

　　“特别子女。”这是她的典型作派，甚至连屈尊告诉他这个词组的含义都没有。瑞吉斯仅仅是明确了这些孩子们将注定是因维基因继承的终极显现，他们的命运会更加高贵。

　　“是嘛？”瑞金特轻蔑地一哼。在帝国摇摇欲坠，敌人可能很快就出现在母巢大蜂房的时候，除了保卫他们的摄政王，为因维的荣耀去征服、再征服，还有什么高贵的命运能让特别子女们享受呢？

　　然而他必须小心行事。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对付的究竟是什么。这么做不应去引发新的或者更恶劣的险情——可能这些卵群会孵出一代对他毫无忠诚可言的因维人，这些人甚至会怀有他们自己的野心。

　　不，最好谨慎行事。在过渡期间，他可以重新分配军力，暂时维持现状。他已经设法抽调了一些边防部队，派他们去加强已经枯竭的卡巴拉驻军。或许他还可以用特别子女们当筹码——跟瑞吉斯讨价还价：想要回这些沉寂不醒的卵群，就拿忠心的战士来交换。

　　还有泰斯拉！他神秘地谈到花儿之果，又允诺把战败敌军组成动物园，献给摄政王享用！他现在怎么样了？

　　瑞金特心绪沸腾，下令给海顿四号再发讯息，并要求泰斯拉立刻回话，要是传信人中有谁工作失职，那就等着可怖的刑罚吧。

　　“我就是有直觉，她会听你的。”文斯·格兰特对妻子说。“你善于和人打交道，亲爱的。”

　　她停下了正在撰写的医疗报告：来自哨兵同盟成员各个星球的药膏、制剂、药丸、粉末数量极大，要做初步评估；她正在努力了解这些东西，以及她要面对的那些未来患者的生理特点。

　　“文斯，为什么你不和克里斯塔谈谈，我是说，你的身材比较接近她。”

　　他不情愿地呵呵笑道：“我看这事情和身材无关。我只不过是个工程师，就因为‘他知道怎么让GMU转起来’被火箭式提拔，上了这个位置。但是你善解人意，克里斯塔也不过是个身披毛皮的人罢了。还有，你是个母亲。”

　　吉英注视着他：“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不敢确定。我昨天带她参观GMU，你知道的，我桌子上有张鲍威尔的照片。当我给她解释鲍威尔的时候，她顿时一言不发，而且提前结束了参观。”

　　吉英感到好奇，又感到对此在专业上她有义务；他看出了，就像过去曾有的许多次一样，她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我们对卡巴拉儿童的事情，所知的确不多，对么？哦，生殖周期就在数据仓库里，没有不寻常之处——尤其是跟史菲利思人相比！可是我的意思是，此时此刻，他们出什么了事？”

　　“我也是突然想到这点了。”文斯冷静地说。

　　她站起身亲吻了丈夫，这得踮起脚尖才行。“知道吗？你是个非常厉害的火箭式提拔的工程师。”

　　他给了她半个微笑：“我的厉害就是当遇到真正的难题时能来找你。”

　　传感器和探测器表明他们的着陆过程没被发现。瑞克，杰克和凯伦骑着气垫摩托清扫了本地区，此外，不出意料的，贝拉和妮雅驾着飞马进行了空中侦察，她们也都证实了这点。

　　之后，瑞克指派雷和妮雅一道看守穿梭艇并管控通讯中继设备，确保侦察队在有需要时能与法拉戈号直接连接上。但雷有些不情愿。

　　“要是我们不能把这里的发现报告回去，整个任务就没意义了，”瑞克怒气冲冲地对他说：“现在，谁也别来和我争论了！”

　　雷没吭声，队伍便开始装载武器设备。勒荣能轻松地扛起两倍于队友行装的重量，看起来毫不费力。但他心事重重、沉默不语。

　　瑞克比以往更加关注如何才能更合理地分配组合队伍的装备武器。勒荣此前透露过，自然形成的洞穴与废弃的矿井纵横交错，基本上形成了地下通路，部队从这里走，能抵达离目的地很近的地方。

　　这便意味着要节约使用手持探照灯、夜视仪等物品了。瑞克让贝拉留着金刚狼步枪，却分给了卡米一支火力更猛的短射程欧文斯9型防暴枪，好在下面贴身近战的时候派上用场。瑞克自己拿了支金刚狼。分给凯伦的是一支瞄准精确的狙击步枪，这支队伍里数她的枪法最准。

　　勒荣拖拽着弹匣式火箭发射器和一排弹药；杰克配备了一支发射可爆弹丸的霰弹冲锋枪。瑞克让每人都带上“蝠耳”，万一遭遇地下冲突时有用。蝠耳可放大微弱的声音，维持正常的声音，还能阻尼巨大的声音——否则侦察兵在地下交火时，会被震聋。

　　此行不带哈丽达尔，而贝拉却没有像猜测的那样去争取；即使是她，也能看出拉着马儿随队伍穿越狭窄的地道，是多么不现实。她放下了大部分普拉西斯武器，只带上了长匕首。

　　勒荣带领队伍，来到一台矿井升降机前，发霉腐败的味道充斥其中。他对一个失效的电源接口鼓捣了片刻，升降机便马达嗡鸣，工作起来。他们登入升降机，纷纷打开头盔上的照明。雷和妮雅目送他们降入一片黑暗之中。

　　维特和卡贝尔等人对他们的所见大为吃惊，或者说，他们更加惊讶于居然没有看到他们意料中的景象。对卡巴拉表面的远距离探测显示出他们下方的星球基本未遭受破坏。他们的主要城市璀夏勒尔仍在熠熠生辉，整个城市覆扣在巨大的水晶穹顶之下。

　　“这不合逻辑，”维特说道。“卡巴拉人对因维人有深仇大恨，我们以为战况会异常激烈。”

　　但仪器的确显示：尽管没有作战的迹象，下方仍有频繁的因维军事活动。除了个别地方，工业技术基础设施完好无缺，运行平稳，绝大部分建筑屹立如常，社会系统正常运转。

　　“或许这是诡计吧？”莎娜转身疑惑地问她的丈夫。“会不会是卡巴拉人设计引诱我们中圈套？——不，不会的。要那样的话，早在我们起义的时候，他们随意找个借口就能把船开到这里来了。”

　　“况且如果真是阴谋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拼了性命跟追击者对抗，接着又同那支被我们奇袭的特遣部队血战到底，”卡贝尔指出这点，“然后就是这次侦察行动。还缺一块拼图才会完整显现事情的真相。”

　　这艘拼装船里突然传来的警报声打断了他们，丽莎的声音从羊角形广播喇叭传了出来。

　　“全体人员就位！敌军从超太空出现，正在接近卡巴拉星。他们已经发现我们，即将发起进攻。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准备出发。所有战位做好准备，遵照我的命令开火！”

　　乔纳森·沃尔夫对将他召入气垫坦克机舱感到欣慰和解脱。他在整个航程中带领着沃尔夫战队练兵演习、维护机械、频繁开会以及密集训练，好让自己努力摆脱心灵上的阵阵折磨。

　　这都无济于事。他为了能享受到太空堡垒远征军的荣光，将妻儿抛在身后，要再见到他们只能是几年之后了。这罪恶感一直还在。

　　但还有一份更强烈的罪恶感，将他的良知碾压，又在他血淋淋的伤口上刮擦。是明美难以抗拒的身影——明美。她那美妙的声音，头发上飘出的香氛，脸庞和眼睛，顽皮的孩子气；在泰雷西亚新年前夜舞会上，他在花园里拥抱着她的感受；还有她的亲吻，让他头晕目眩，兴奋得像个初涉爱河的男孩子一般——明美。

　　随着骷髅变形机起飞出发，整艘船振颤起来。沃尔夫厉声发出快速指令，他的气垫坦克为太空的真空作战加装了密封件，变形为战斗员模式，跟着他冲向了指定的货舱。分配给GMU部队的歼击机器人即将前往开火点，沃尔夫知道，陆基机动部队也在为武器系统预热。

　　但这次是不会有伏击的；今天双方都有了预警。当时没派沃尔夫参加侦察，他曾十分失望，现在看来这是不成熟的想法。此刻，沃尔夫战队将全力以赴迎接恶斗。

　　困在下面的卡特等人会如何呢？沃尔夫替他们遗憾了片刻，又将思绪拨回到这场战争中他所面对的小小角落中来。

　　①：飞行中因重力加速度改变头部血压增高而产生视野发红的情况。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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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我听到过那些关于“非我族类”的闲话。要感谢我太太，她明白对于身处战争的人来说这是什么含义，她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我曾希望人类在面对哨兵同盟时，会有所长进，少一点任性的偏见。可除了骷髅中队，几乎没人能做到这点。

　　米莉娅对这一切并不在意，她像猛虎一样为人类和哨兵战斗。你能说那样是“非我族类”吗？如果是的话，那把我也算上。

                                    ——特蕾莎·杜瓦尔，《比翼蓝天：麦克斯·斯特林和米莉娅·斯特林夫妇》中麦克斯·斯特林的谈话





　　“骷髅中队，随我一起编队，带好你们的僚机。”麦克斯·斯特林没有多做考虑就下达了惯常的作战指令。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阿尔法战机驾驶舱内的战术显示屏上。他了解自己的妻子、同志兼战友，她会帮他照顾好整个中队。

　　有那么片刻，麦克斯想到了瑞克。幸好瑞克没驾着变形机来这里拼杀；他曾经是个很好的飞行员，很有天赋。在技术上，一度仅次于麦克斯位居第二。可瑞克已多年脱离实战，这点在上次他同骷髅中队一起迎击敌军时表现得很明显。要是瑞克和他那帮人能不插手，他们就不会出什么事情——哨兵主力部队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麻烦，幸亏骷髅中队当时很快加入了战场，接管了剩下的战事。

　　走运的是，这支新的敌军分遣队不像上次哨兵同盟到达这里时遭遇的那支特遣部队一般兵强马壮。只有两艘碟形运兵舰，没有指挥舰。然而另一方面，今天哨兵们也无法象上次那样给敌人施加突然的致命一击。此时此刻，贝壳外形的运兵舰张开大口，螯击机蜂拥而出；其中散布着一些突击骑兵机，甚至还有更骇人的装甲突击骑兵机。

　　变形机群跃起迎敌，仿佛加入了一场集体决斗。战斗的漩涡混乱疯狂，友军敌军交缠在一起，难以开火。少数幸运的因维人即使能够从漩涡中冲出，也只能徒然的面对哨兵之船抛出的那张火网，沃尔夫战队的坦克和GMU的火力则让它更加无法穿透。

　　机甲化作火球，好似新星爆发点亮夜空；巨大的毁灭性能流滑过战场的每个角落，密集的导弹如同浓云在空中移动。电子干扰与反干扰使得双方的导航系统运行失常，所有的人都同时暴露在友军和敌军的炮火之下。

　　装甲军官机带领着一小队螯击机，途中伤亡大半之后，终于接近了哨兵之船的上部舰体。可就在他们准备发起近距离攻击，争取登船之后大肆破坏之时，他们遭遇了沃尔夫和他的机甲战斗员小队。这场近距离战斗连手持武器都难以施展，很快变成了肉搏战：远征军合金铸就的铁拳对因维人银光闪闪的利爪——不止是手，机器脚、肘、膝盖也都一齐上阵。

　　战队一员扭下了螯击机的一条臂膀，随即抛到远处；螯击机的能量系统过载了，从内部扯裂了它。敌军的装甲军官机和两架螯击机则从身后抓住一个战斗员，将它撕扯成了碎片。

　　因维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它们被打得狼狈不堪，甚至被撕成了碎片。这时更多角斗士模式的气垫坦克出现了：敦实、双足行走的火炮系统，大小像座房屋。他们无比强烈的炮击干掉了最后几个闯入者，之后所有的坦克都变形为角斗士机器人以击退任何登上星船的企图。

　　GMU的巨型主炮一次次将地狱烈火怒射出膛，但此刻敌机机群已经散开，贝壳舰变得无足轻重。文斯·格兰特停下了主炮，将武器系统切入次级炮阵，为了后面的恶战，能量还需要有所保留。

　　一架因维战机穿越了哨兵们的防空炮火网，直朝船尾冲去，发起自杀攻击。文斯将外层甲板上的歼击机器人调配过去，协助在那里防护的两辆气垫坦克。他命令副官与吉英联系，确保病员舱一切就绪，可以接纳伤员，而他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神不安。

　　“病员舱准备就绪，长官。但格兰特少校不在，她还没来报道。目前去向不明。”

　　卡巴拉星上，因维人发觉了上方高空的军事行动。

　　根据上级命令，某特种部队已大规模集结完毕，整装出发。大街上的卡巴拉人，一动不动地用恐惧而空洞的眼神目送他们离开。巨大的类熊人们能做的只有立在原地，一心祈祷。

　　即使用上了惯性追踪仪，也很难弄清楚勒荣引导他们前去的方向。

　　然而勒荣看起来十分坚定。他们从废弃的矿井下降，沿着原本用于抽干地下水的水道行进；他们穿过交错的洞穴网络，探照灯光刺破了无尽的黑暗。起初瑞克坚持让队伍采取战地式行军，以防遇袭后措手不及，不顾勒荣一再保证因维人对这套地下路网一无所知。但这种步兵战术让侦察队的行军速度严重降低，特别是哨兵外星人们对远征军的规程还不太熟悉。

　　于是瑞克及时修订了规程。勒荣充当尖兵，杰克和凯伦两人轮流断后，其余的人聚在中间，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分散开来。这样队伍的行军速度比起采取战地戒备状态的时候要快了不少。

　　他们经过的某处地方，曾是一段矿脉。矿已采尽，只留下苦苦支撑的空洞。这里不足四英尺高，宽度却有五十码，长度则超过了两英里。这段路让人们弯腰驼背，尤其是勒荣，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拖动的脚步扬起片片细尘，转眼间每个人都生出了一副黑面孔。

　　卡米戴着嘎鲁达人的呼吸面罩，比别人要轻松一些，过了一阵子，远征军的成员们也合上了飞行头盔。勒荣则用几根布条临时做了个口罩带上。

　　他们又经过了另外一处地方。队伍开着两辆矿车，勒荣带来的能量电池为矿车提供了驱动力。这班加开列车令人放松，很受欢迎，他们暂时忘记了头上行星的重压，沿着铁轨享受一路欢欣。

　　勒荣和克里斯塔曾提过，因维人和机器人统治者降临之前的年月里，人们逐渐建设、积累了这些不计其数的隧道。那时卡巴拉星还是个工业与贸易的中心，有很多竞争对手和敌人。战时地下隧道里的生产并未因为来自太空的袭击而大量减缓，但如今地道系统中有许多地段已陷于空置并年久失修。

　　之后，他们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吃些食物。勒荣又带领他们进入洞穴，这里充满荧光，美丽难以言表；接着他们沿着地下湖泊的边缘步行前进，湖里游动漂浮着奇特、伞形、发光、盲动的物体。洞穴的穹顶仿佛嵌满了无数宝石制作的马赛克，散发出人们所有能想象出的光彩。还有一些植物，样子就像无数细小针状晶体组成的珊瑚丛一般。

　　在路途中，侦察队员们与雷和妮雅一直保持联系。每过三十分钟，他们就轮流与这两位穿梭机看守员检查一次通讯。到了自出发算起第十一个小时刚过的时候，瑞克让队员们按照洞穴的地形尽力组织了一个环形防卫圈，他自己把勒荣拉到了一边。

　　“好吧；你说我们会在两小时以前到达第一个关键点，可我到现在也没看到那地方的影子。‘就在前面了’这种话你不要再说了，我警告你。”瑞克肌肉紧绷，彻底的疲惫让他一触即发，偏执多疑，生怕前方有圈套或者这大个头外星人不敢向他承认事情已经搞砸了。

　　勒荣低吼：“要是我们按卡巴拉人的速度行军，我们早就到那里了，将军。不过你别介意；再走一百来步——我的步子！——沿那边的路会到我们开始往上爬的地方。如果你们能跟上我，再走一个小时，要是我们走得慢，最多两小时，我们今晚就能在哈达尔裂谷的洞穴里头宿营了，那时因维人的哨所就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就说现在，你知道我们在地底下躲过什么了？无机兽；飞行侦察机巡逻队；杀人不眨眼的潜行地狱猫战队；强击机战舰编队；监察路线上移动的恐怖武器；数不胜数！路程最后的攀爬你还是留点力气吧，小小人类；到最后，当你明白我们走了有多远的时候，你得靠这点力气大吃一惊！”

　　现在该轮到瑞克嘟囔了：嘴上说的轻巧；我们走着瞧吧！但为了避免更多的摩擦，这话最终还是没说出口。他转身吹着口哨；接着便下口令打手势，指挥小队继续出发了。

　　他们刚到那漫长的上升通道入口处一会儿，雷便联系上他们通报了新的战斗。

　　一步错，步步错，丽莎这么想着，不过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传送到舰桥的报告表明：骷髅中队已经击退了敌人的袭击，并给敌人造成重创；极少数因维幸存者正向卡巴拉星逃亡，碟型运兵舰也被GMU大炮轰成了碎片。

　　哨兵的所有战斗单元也均受损，旗舰也遭到破坏。骷髅中队损失了两架贝塔，一架阿尔法，一架摇石，还有几架变形机受损严重。显然，瑞克的队伍恰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但接他们回来已经不可能了，看来整个侦察任务将以失败告终了。丽莎不愿去想，如果因维驻军提高了卡巴拉的警戒等级，从而让穿梭艇永久地钉在当前位置的话，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然而最令人震惊之事莫过于吉英·格兰特在战斗中擅离职守。丽莎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这事情牵涉到另外两人：克里斯塔和那位因维科学家泰斯拉。无论细节如何，老卡贝尔已经处在暴怒的边缘了。

　　“向我汇报。”丽莎厉声说道。下属们再次确认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各支损管队伍已经开始工作，伤员们由哨兵同盟各色各样的治疗者与医务人员照料着。骷髅中队正在加油、挂弹，准备另一次紧急起飞，不过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显然卡巴拉驻军的空战舰只已被消灭干净，或者说他们暂时还不愿意马上发动反攻。

　　至少不是在我们两次血洗了他们的侦察队之后。她这样想着，一丝满意的微笑掠过脸庞。丽莎下令旗舰在轨道上停留，并补充道：“我要下去看看医务情况。”

　　这个巨大的舱室里有吉英·格兰特的医疗实验室，紧邻着为卡贝尔的实验设备和研究而预留出的隔离密舱。当她踏入时，第一反应便是：这一定违反了日内瓦！

　　尽管天顶星人丝毫没有遵守战争法则的冲动，而机器人统治者和因维人也不逞多让，只有人类才将不滥用暴力当作荣誉。这里便有最佳的明证。

　　否则该如何来解释呢？泰斯拉悬浮在一只盛满了绿色液体的巨大玻璃烧杯里，只有鼻尖伸出空气，各式各样的电极和传感器垫子连接在身体各处，尤其是头部最多。

　　“将军，别这么快下结论，”卡贝尔急忙说。“因维人没有受到伤害，而我们的发现，可能会改变战争的进程。”维特和莎娜冷漠地望着，也点头表示同意。

　　泰斯拉本人对此表示反对。他大声喊道：“没有伤害？他们用探针折磨我！他们剥夺了我的尊严，让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人身权利！他们想让我被活活吓死，这样就能解剖我了。救救我吧！”

　　他在圆柱形烧杯内猛烈地扭动了一阵。吉英·格兰特看着仪器上的数字，快速地说：“安静点。你想让我把你交给卡巴拉人吗？如果我告诉他们，你对一直他们有所隐瞒的话，他们一定能从你那里弄出点信息的。”

　　这话让泰斯拉突然安静下来，颤抖地漂浮着。吉英转身对丽莎说：“我在给因维人使用某种测谎仪。至少我认为是这个效果。目前为止能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体内多处都有高度集中的史前文化活性物质，尤其是头骨之内。它们的构成和特征的变化相当显著。这就像是淋巴系统的变异——还有荷尔蒙、内分泌——当然了，我只是打个比方，外星人的生理是很奇怪的。”

　　丽莎将原打算给泰斯拉的一连串问题放下，问吉英道：“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测试呢，博士？”

　　吉英指向角落，克里斯塔正对着舱壁喃喃自语。“我终于从克里斯塔那里了解到，为何卡巴拉人举止如此怪异。丽莎，因维人将他们的儿童关进了集中营。如果下面星球上的人有点动静，或者那里的驻军败局已定，因维人就把星球上每一个孩子都杀掉。”

　　丽莎转身问克里斯塔：“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克里斯塔几乎是在绞着自己的手爪。“那时，因维人的占领军来了，让我们为他们干活；不过他们倒是从没让我们替他们打仗，也没把我们当奴隶使唤。他们明白我们忍受不了这个。”

　　“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邪恶。他们的计划准备了很久；只是一个下午，他们突然扑来，带走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孩子，这就让我们彻底困住了。你不会知道的，儿童对我们来说是多宝贵，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

　　“地狱猫和无机兽们能嗅出味道，找到我们的孩子，这让我们十分无助。只有为数不多的儿童躲开了他们的搜捕。我的同胞们召集了一次大会，吟诵经辞，祈祷塑造者的统一眷顾……”

　　丽莎曾了解过，这是一种可持续数日的宗教仪式，卡巴拉人藉此与无尽之神沟通。“塑造之意是既不可违逆因维主人，也不可对局外人说出我们的困境！塑造者对此非常明确。”

　　那么卡巴拉人跺脚抡拳，强烈反对哨兵同盟直接发起攻势便毫不意外了！他们的孩子成了人质，而大个头的类熊人们只能把这危机埋在心底，别无他法——除了那点孤注一掷的希望：或许境况会转变，要不就让他们自己能转变。

　　“这就是勒荣要求派侦察队的原因。”丽莎突然明白了。“其实，并不是你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发现的。”

　　克里斯塔痛苦地点点头。“但我已经越界了。”

　　吉英不同意她：“不，你没有越界。说句公道话，先错在文斯给了我线索——然后是我把剩下的事情从你那里套了出来，克里斯塔。不过别担心，哨兵们历尽艰辛的结果，决不是让这一代儿童死去。”

　　她转身对泰斯拉说道：“准备好，鼻涕虫：卡贝尔和维特要问你一两个问题。要是我的仪器表明你在说谎，我就往你泡着的液体里面加一两千伏的电压，明白了吗？”

　　她拧动旋钮，边上的机器嗡声大作。泰斯拉扭动一番，说：“我，我明白，我服从。”

　　维特走近大烧杯，说道：“在下面，必定有个控制无机兽的活体计算机，负责协调和操纵。这些我们知道。但我们还想知道，这个控制中心的规模，和派往泰洛的那一个大小类似，还是要小上一号？”

　　泰斯拉上下探头，想看吉英·格兰特放在控制台上的手。她狠狠的瞪了回去。“这是最早期、最原始、最小型的一批控制中心。”泰斯拉说道，“它是在最早一批无机兽守备军驻扎到卡巴拉星的时候安装的。”

　　吉英看着仪器，将控制旋钮拨了上去，舱室内响起一阵嗡鸣声。泰斯拉翻搅着周围绿色的液体，大喊：“快停下来，哎哟！我受不了啦！”

　　吉英关掉了设备，说：“看来他说的是实话。”她又对泰斯拉补充道：“你住嘴吧！那只不过是些低频声音和一两伏的电压罢了。”

　　维特告诉丽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和我的妻子有个好计策。”

　　丽莎立刻下令：“召集其他的领导人开个简报会，越快越好。情报人员要从船上的卡巴拉人哪里得到尽可能多的情报。既然秘密已经公开了，他们应该会愿意讲的。派人联系侦察队，把我们的尴尬处境通知给他们！”

　　在废弃的矿区营地，雷听到哨兵旗舰的消息后，皱了皱眉头：“可我不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

　　“你不需要明白，战士。”通讯军官对他吼道：“逐字逐句把消息传过去，要和我发给你的一字不差。马上就办，你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雷郁闷地说：“陆上中继站通话完毕。”

　　他关闭了连接，暗自抱怨这些人类军人们相互之间以及对周围人员所采用的专横语气。他是卡贝尔的学生、同伴、有时也是保护人；被别人当作智力较低下的生命体或是毫不起眼的螺丝钉来对待，他还不太习惯。

　　他正忙着把通讯切换到侦察队的频率，突然感到了一阵气流，此时他意识到妮雅已许久没有说话，甚至连一点响动都没有。穿梭艇舱门开着。

　　“保持安静，禁止外出闲逛！”这是卡特将军的命令。天性自由的亚马逊女战士比雷更难以忍受对活动的严格限制，而雷清楚地知道，坐在地堡里眼睁睁看着因维人在泰洛上大肆屠戮却不能行动是什么滋味。

　　他走近舱门往外环视，然后大吼一声。在他头上，妮雅正驾着哈丽达尔缓缓地倾斜转弯，技术越来越熟练。”她多美丽啊！”妮雅朝下面喊着，非常开心。

　　“快下来！”雷大声叫喊。“你知道我们的命令！我们应该隐蔽，不能吸引敌人注意！”

　　她不屑地回答：“雄性生物怎能对普拉西斯勇士发号施令！还有，我已经厌倦了那艘散发着机器臭气的破船。定居点和哨所都远得很，有谁能看到我们呢？你要是害怕，就快回去！”

　　雷有种冲动，也想关上舱门，任凭她在外面折腾。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将卡巴拉儿童糟糕、烦心的消息转发给队伍。可他知道，卡特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而面对因维人时，不论多么小心都不为过。

　　他又上前几步，伸出脖子仰望着她。“要是你玩够了那些小游戏，你也能像个战士一样……”

　　一阵怪异的咆哮打断了他，这是恐怖的机器狮扑食的吼声。一只地狱猫来到了穿梭艇船头边，切断了他回舱门的去路。另一只大猫出现在船尾，发出了一声愤怒的长啸。






第三部 死神曼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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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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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s if the Expeditionary mission was fated to strike a truce with someone, and the Regent just happened to be the only enemy in residence. In another five years the Robotech Masters would arrive in Earthspace, followed three years later by the Regis and her half of the Invid horde; but in 2026(Earth-relative) this was still speculation, and for a few brief days there was talk of peace, trust, and other impossibilities.

　　远征任务仿佛注定要和某一方签下休战协定，而瑞金特恰巧是此地仅有的敌手。五年后，机器人统治者将会抵达地球空间，再过三年，瑞吉斯和她的半支因维大军也将随之而来。但在2026年（地球相对时间），这仅仅是个推想；而且这几天，还将发生关于和平、信约这类难成之事的会谈。

　　                          Ahmed Rashona, That Pass in the Night: The SDF-3 and the Mission to Tirol

　　                           ——阿梅德·拉朔纳《擦身而过：SDF-3与泰洛远征任务》





　　A fleet of Invid warships emerged from their transtemporal journey through hyperspace into the cool radiance of Fantoma's primary, like so many shells left revealed on a black sand beach by a receding tide. The mollusklike carriers positioned themselves a respectful distance from the moon they had captured then lost; only the fleet's mullet-shaped flagship continued its approach, menacing in its sealed silence.

　　因维舰队从异次元太空穿越而来，历经时间之旅，出现在凡托玛主星的冷色光芒当中，仿佛众多贝壳在海潮退去后从漆黑的沙滩上浮现。一艘艘蛤贝形的运兵船都对它们得而复失的那颗卫星敬而远之；只有这鲱鱼形的舰队旗舰仍在继续靠近，用密闭的沉默威胁着它。

　　At the edge of the ringed giant's shadow, Tirol's guardian, the SDF-3, swung round to face off with the Regent's vessel, the crimson lobes of its main gun brilliantly outlined in starlight.

　　尘环围绕的巨行星的阴影边缘，藏身着泰洛的卫士，SDF-3。它转过船身与摄政王的旗舰对峙，星光将猩红色堡垒主炮的瓣叶勾勒出耀眼的轮廓。

　　Aboard the Earth fortress, in the ship's Tactical Information Center, Major General T. R. Edwards watched as a transport shuttle emerged from the tip of one of the flagship's armored tentacles. Edwards trusted that the Regent was aboard the small craft, accompanied certainly by a retinue of guards and scientists. The presence of the Invid fleet made it clear that any acts of aggression or duplicity would spell mutual annihilation for Invid and Humans alike.

　　地球人堡垒上的战术情报中心里，T·R·爱德华兹少将注视着一艘穿梭运输艇从旗舰上全副武装的一条触手的尖端冒出。爱德华兹相信，摄政王瑞金特就在这艘小船上，身边想必陪着一伙卫兵和科学家组成的随从。因维舰队在此列阵，意图明确：任何攻击或欺骗的举动便意味着双方玉石俱焚。

　　Admiral Forsythe, who commanded the SDF-3's bridge in the wake of Lisa Hayes's departure with the Sentinels, was now in constan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Invid flagship. It was the Regent who had taken the initiative in suggesting this extraordinary visit, but Forsythe had insisted that the fortress remain at high alert status at least until the Regent was aboard. Disillusioned by decades of war and betrayal, and hardened by the grim realities of recent reversals, it was the Human race that had grown wary of summits, distrustful of those who would sue for peace.

　　丽莎随哨兵同盟离开后，接替其位指挥SDF-3舰桥的是福尔塞提将军，他正和因维旗舰进行密切的通信。这次不寻常的造访，发起提议的人是瑞金特，但福尔塞提仍坚持在瑞金特登上堡垒之前要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数十年的战争和背叛让人类不再有任何幻想，而近期的逆境和残酷的现实则更坚定了这种意识；对首脑会议谨慎、对求和一方猜疑的，正是人类。

　　Scanners and camera remotes monitored the approach of the Regent's shuttlecraft and relayed relevant data to screens in the fortress's cavernous Tactical Center, where techs and staff officers were keeping a close watch on the situation. Edwards moved to the railing of the command balcony for an overview of the room's enormous horizontal situation screen. Studying the positions of the Invid troop carriers in relation to the SDF-3, it occurred to him how easy it would be to fire at them right now, perhaps take half of them out along with the Regent himself before the Invid retaliated. And even then there was a good chance the fortress would survive the return fire, which was bound to be confused. Numerous though they might be, the Invid seemed to lack any real knowledge of strategy. Edwards was convinced that their successful strike against the SDF-3 almost six months ago had been the result of surprise and old-fashioned blind luck. More to the point, he felt that he had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is enemy-a second sense birthed during his brief exposure to the brainlike device his own Ghost Squadron had captured on Tirol.

　　扫描器和远程摄像头监控着瑞金特穿梭艇渐渐驶来，并将相关的数据转播到森森山洞般的堡垒战术中心里的诸多屏幕上；技师和参谋们正在那里密切关注着情势变化。爱德华兹走到指挥露台边，凭栏而望，好将屋内巨大的水平情势屏尽收眼中。他研究着因维运兵舰群与SDF-3的相对位置，突然意识到此刻向他们开火简直是轻而易举：在因维人反击之前，就可以报销掉他们半数船只，连同瑞金特本身一道。而就算反击，也势必会狼狈不堪，堡垒还有很大机会能挺过来。他们或许数量众多，但这些因维人好像对真正的作战策略一窍不通。爱德华兹确信，六个月之前他们对SDF-3的袭击，全是靠着出其不意外加撞了狗屎大运才得手的。更关键的是，他觉得自己对敌人有了直觉上的理解——这是他在那台自己的幽灵中队于泰洛捕获的脑状设备前短暂曝光期间，产生的第二感受。

　　Edwards reminded himself of the several good reasons for exercising restraint.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actual size of the Invid fleet remained unknown, there was this Regis being to wonder about; her whereabouts and motivations had yet to be determined. Besides, he sensed that the Regent had something more than peace negotiations in mind. In any case, the data Edwards had furnished the Invid regarding the Sentinels' ship had already linked the two of them in a separate peace. But Edwards was willing to play out the charade-even if it amounted to nothing more than an opportunity to appraise his potential partner.

　　爱德华兹找了些充分的理由来提醒自己保持克制。除了因维舰队的实际规模仍未可知之外，还有这个瑞吉斯是个谜团；还不能确定她的去向和动机。还有，他能感到瑞金特此行除了磋商媾和之外还别有用心。总之，爱德华兹之前提供给了因维人关于哨兵之船的资料，这已经将两人用一份另立的和约联结起来。但爱德华兹愿意将这出哑剧演到底——哪怕这意味的只不过是一份评估这位潜在伙伴的机会而已。

　　He dismissed his musings abruptly and returned to the balcony console, where he received an update on the shuttlecraft's ETA in the fortress docking bay. Then, giving a final moment of attention to the room's numerous screens and displays, he hurried out, adjusting his alloy faceplate as one would a hat, and tugging his dress blues into shape.

　　他从自己的沉思中抽离，注意力回到露台的控制器上，那里收到了一条关于穿梭艇到达堡垒港区预计时刻的消息更新。接着，他利用最后一刻对屋内众多的屏幕和显示器关注一番后，便匆匆走出；就像别人扶正帽子那样，他边走边调整自己的合金面罩，又将自己身上的军服拉拽伏贴。

　　The docking bay had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kind of parade grounds for the occasion, with everyone present as decked out as they had been at the Hunters' wedding extravaganza. There had been no advance notice of what, if any, protocols were to be observed, but a brass band was on hand nonetheless. The impression the Plenipotentiary Council wished to convey was that of a highly-organized group, strong and decisive, but warlike only as a last resort. The twelv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had a viewstand all to themselves at the edge of a broad magenta circle, concentric to the shuttle's touchdown zone. A majority of the council had ruled against the show of force Edwards had pushed for, but as a concession, he had been allowed to crowd the bay with rank after rank of spit-shined mecha-Battloids, Logans, Hovertanks, Excalibers, Spartans, and the like.

　　为了这件大事，港区已经变成了一块阅兵场，每个人都像参加卡特夫妇婚礼庆典时那样盛装出席。尽管没有事先通告应当遵循何等礼仪来迎接，现场还是安排了一支铜管军乐队。全权大使委员会希望能传达这种印象——我们的队伍，坚强果敢，战争是万不得已的选择。穿梭艇着陆区域外有一圈宽阔的品红色同心圆环，委员会十二人在圆环边上单独有一个观礼台。委员会大多数人否决了爱德华兹炫耀武力的强烈要求，但作为妥协，允许他在港区里布满一排排油光锃亮的机甲——战斗员、摇石、气垫坦克、石中剑、猛士，不一而足。

　　The shuttle docked while Edwards was making his way to a preassigned place near the council's raised platform; since he had been the council's spokesperson in arranging the talks, it had been decided that he represent them now in the introductory proceedings. Edwards had of course both seen and fought against the enemy's troops, and he had met face-to-face with the scientists Obsim and Tesla; but neither of these examples had prepared him for his first sight of the Invid Regent, nor had the Royal Hall's communicator sphere given him any sense of the XT's size. Like the lesser beings of the Invid race, the Regent was something of an evolutionary pastiche-a greenish slug-headed bipedal creature whose ontogeny and native habitat was impossible to imagine-but he stood a good twenty feet high and was crowned by an organic cowl or hood, adorned, so it seemed, with a median ridge of eyeball-like tubercles. Dr. Lang had talked about self-generated transformations and reshapings that had little to do with evolution as it had come to be accepted (and expected) on Earth. But all the Protoculture pataphysics in the galaxy couldn't keep Edwards from gaping.

　　穿梭艇停泊的同时，爱德华兹正前往委员会讲台附近一处预先指定的地点；由于他在安排会谈的过程中已经充当了委员会的发言人，便决定此刻的介绍程序也由他来代表他们。爱德华兹当然与敌军有过交手，也曾当面见过科学家欧布西姆和泰斯拉；但在第一眼看到因维摄政王时，之前那两个先例没能让他免于讶异，皇家大礼堂的通讯球也没能让他对这个外星人的身量产生概念。瑞金特是个进化论的杂糅式产物，这点和那些低级的因维族人一样——都是稍显绿色的蛞蝓头两脚兽，很难设想他们的个体发育方式和栖息地情况——但他身高二十英尺，一块有机体的兜帽状肉甲宛如王冠戴在头上，肉甲中脊线上饰有眼球形的隆起。朗博士曾说起过自生的“转变”和“重塑”和地球上广为接受（并期待）的进化现象几无关联。但这银河系中的史前文化荒诞玄学产物，还是让爱德华兹禁不住目瞪口呆。

　　A dozen armed and armored troopers preceded the Regent down the shuttle ramp (a ribbed saucer similar in design to the troop carriers), and split into two ranks, genuflecting on either side of what would be the Regent's carpeted path toward the council platform. Recovered, Edwards stepped forward to greet the alien in Tiresian, then repeated the words in English. The Invid threw back the folds of his cerulean robes, revealing four-fingered hands, and glared down at him.

　　在瑞金特身前，十来个装甲武装的军人走下了穿梭艇舷梯（一个带骨条的碟子，和运兵舰的设计相似），随后他们分列两行，单膝跪在瑞金特前往委员会讲台的地毯通道两侧。爱德华兹定神后走上前，先用泰雷西亚语问候这位外星要人，又用英语重复一遍。因维人将天蓝色的长袍衣褶朝后甩开，露出一双四指大手，目光向下朝他瞪去。

　　"I learned your language-yesterday," the Regent announced in a voice that carried its own echo."I find your concepts most...amusing."

　　“我学会了你们的语言——昨天，”瑞金特宣布的声调里回音飘荡，“我发现你们的思想，十分……有趣。”

　　Edwards looked up into the Regent's black eyes and offered a grin."And rest assured we'll do our best to keep you amused, Your Highness." He was pleased to see the alien's bulbous snout sensors begin to pulsate.

　　爱德华兹仰头直视瑞金特的一双黑眼，面带笑容。“您大可放心，殿下，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让您一直感到有趣的。”他看到外星人球茎般的吻喙感受器开始搏动时，很是得意。

　　Edwards's one-eyed gaze held the Regent's own for an instant, and that was all he needed to realize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that this being was not the one he had spoken to via the communications sphere. But he kept this to himself, falling aside theatrically to usher the Regent forward to the council platform.

　　爱德华兹仅用独眼与瑞金特对视了片刻，便意识到这里有问题——这个人不是之前他用通讯球对话的那个家伙。但他没表露出来，做戏似的退到一边，引导瑞金特朝前方委员会的讲台走去。

　　The Plenipotentiary members introduced themselves one by one, and after further formalities the Regent and his retinue were directed to the amphitheater that had been designated for the talks. The Regent's size had necessitated a specific route, along which Edwards had made certain to place as many varieties of mecha as he could muster. Each hold the summit principals passed through found combat-ready Veritechs and Alphas; each corridor turn, another squad of RDF troops or a contingent of towering Destroids. While aboard, the Regent's every word and step would be monitored by the extensive security system Edwards had made operational as part of his Code Pyramid project-a system that had also managed to find its way into the council's public and private chambers, and into many of the fortress's Robotechnological labs and inner sanctums.

　　全权大使委员会的成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自我介绍，进一步的礼节之后，瑞金特和随从们被带到充当会谈场所的阶梯圆剧场去。为了瑞金特的体型，人们专门准备了一条路线，而爱德华兹则尽其所能地确保路线两侧将多多陈列各色机甲。首脑要人经过的每一间船舱里，都是完成作战准备的变形战机和阿尔法机；每个走道拐角，都部署着一支防卫军小队或高大的驱逐士战队。在堡垒上瑞金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脚步都将被监控在案，作为爱德华兹自己“代号金字塔”计划的一部分——这套体系也成功地进入了委员会公开或私人的房间，以及堡垒的机器人技术实验室和各内部场所。

　　There was a smorgasbord of food and drink awaiting everyone in the amphitheater's antechambers; the Regent nourished himself on applelike fruits his servants brought forth. Edwards noticed that Lang was doing his best to attach himself to the Invid leader, but the Regent seemed unimpressed, refusing to discuss any of the topics the Earth scientist broached. In fact, only Minmei succeeded in getting a rise out of the Regent. Edwards noted that the Invid could barely take his eyes off the singer after she had completed her songs, and he retained a slightly spellbound look long after the introductory addresses had commenced.

　　圆剧场的前厅摆放着茶点冷餐；仆从们带来的形如苹果的果子让瑞金特大快朵颐。爱德华兹发觉，朗想方设法地接近这位因维摄政王，但瑞金特似乎不为所动，拒绝讨论这个地球人科学家挑起的任何话题。实际上，只有明美成功地勾起了瑞金特的兴致。爱德华兹注意到她的歌曲演唱完毕之后，这个因维人的眼光就几乎没离开过她的身上，而且在欢迎介绍辞开始了好一阵子之后，他脸上依然微微露着一副痴迷神态。

　　Terms for a truce were slated for follow-up discussions, so civilians and members of the press were permitted to enter the amphitheater itself. Edwards saw to it that Minmei was seated beside him in the front row, where the Regent could get a good look at the two of them.

　　按日程，和约条款将在后续的讨论中商议，所以准许平民和记者们进入了圆剧场内部。爱德华兹用心将明美安排在自己身边的首排座位，好让瑞金特能将他俩看个清楚。

　　The alien's initial remarks put to rest any doubts that may have lingered in Edwards's mind concerning the ongoing impersonation. The Regent spoke of misunderstandings on both sides, of a desire to bring peace and order to a section of the galaxy that had known nonstop warfare for centuries. He claimed to understand now just what had prompted the Human forces to undertake their desperate journey, and he sympathized with their present plight, hinting that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accelerate the timetable for the Human's return trip to their homeworld-providing, of course, that certain terms could be agreed upon.

　　外星人的开场白就让爱德华兹心中关于此人冒充身份的疑虑落了地。瑞金特谈到了双方的误会，谈到了对给这片被几百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事摧残的星系空间带来和平与秩序的渴望。他宣称如今已理解是什么促使人类大军踏上了这趟危急之旅，而且对人类当前的困境感同身受，并暗示加速人类回航母星的日程表的可能性——当然，前提是，某些条款要先达成一致。

　　"It's a pity there has been so much loss of life," the Invid continued in the same imperious tone,"both in Tirolspace and during the so-called 'liberation' of Karbarra. But while we may have no cause for further quarrel with your forces here,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no leniency could be expected for those of your number who chose to join the Sentinels. And despite what you may have been told by the Tiresians, those worlds-Praxis, Garuda, and the rest-belong to me.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complex and at present irrelevant to the nature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again we wish to stress that the Sentinels' cause was a misguided one from the start.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y fail sooner or later."

　　“众多生命消逝，实乃憾事，”因维人骄横地继续说道，“不论是在泰洛空间还是在那所谓的卡巴拉‘解放’战役里。尽管我们可能在这儿与你们的军队没有进一步冲突的动机，但你们必须明白，你们当中那些选择加入哨兵同盟的人，面临的将是绝无宽待。不论你们从泰洛人那里听到了些什么，那些世界——普拉西斯、嘎鲁达、还有其他——都属于我。这个中缘由非常复杂，同我们此刻的谈判也并不相干，但我们希望再次强调，哨兵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他们迟早会失败，这是必然的。”

　　A charged silence fell over the auditorium, and Edwards had to restrain himself from laughing. The Sentinels had not been heard from for four months now. Official word had it that the Farrago was maintaining radio silence for strategic reasons. Then, recently, there had been open speculation that the ship had been badly damaged during the battle for Praxis. But Edwards knew better. He felt Minmei's trembling grasp on his upper arm. Colonel Adams, also seated in the front row, leaned forward to throw him a knowing look.

　　听众席上积蓄着沉默，而爱德华兹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情绪，以免大笑出来。哨兵同盟已有四个月杳无音讯。官方说辞是法拉戈号出于战略目的保持着无线电静默。然则最近已有公开的声音推测该船已在普拉西斯的战斗里遭受重创。但爱德华兹知道的更多。他感到明美紧紧握住自己的上臂，颤抖着。同样坐在首排的亚当斯上校，前倾上身，朝他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瞥。

　　"We have only recently lost contact with the Farrago," Professor Lang was saying."But I'm certain that once communications are re-established and an accord of some sort is enacted, Admiral Hunter and the others will abide by its terms and return to Tirol."

　　“我们只是最近才失去了同法拉戈号的联系，”朗教授开口道。“但我确信一旦通讯重新建立，而且某种谅解协议达成后，卡特将军等人会遵守其中条款并回航泰洛的。”

　　The Invid crossed his massive arms."Yes, I'm sure they would have honored it, Dr. Lang. But I'm afraid it's too late. Four months ago the Sentinels' ship was destroyed-with all hands aboard."

　　因维人一双巨臂交叠抱起。“是啊，我相信他们会尊重协议的，朗博士。但恐怕已经太迟了。四个月以前，哨兵之船已经完蛋了——船毁人亡，无一幸免。”

　　A collective gasp rose from the crowd, and Edwards heard Minmei begin to sob."Rick...Jonathan," she said, struggling to her feet, only to collapse across Edwards's lap.

　　人群中升起了集体惊叹，爱德华兹也听到明美开始抽泣起来。“瑞克……乔纳森，”她说着，脚下不稳，终于瘫倒在爱德华兹的腿上。

　　Someone nearby screamed. Lang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cil were standing, their words swallowed up in the noise of dozens of separate conversations. News personnel and members of the general staff were rushing from the room. Edwards snapped an order to his aide to summon a doctor. Adams, meanwhile, was shoving onlookers aside.

　　边上有个人尖叫起来。朗和其他委员们站起身，他们的话语淹没在上百人分别交谈的嘈杂里。新闻人员和参谋们纷纷冲出房间。爱德华兹朝他的副官厉声下令，赶紧召医生过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将旁观者纷纷挡到一边。

　　Edwards held Minmei protectively. Once again he sought out the Invid's lustrous eyes; and in that glance a pact was affirmed.

　　爱德华兹保护地抱着明美。又一次，他找到了因维人刺眼的目光；而这一瞥里，交易就此敲定。

　　But on Praxis the dead walked-those Sentinels who had escap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arrago, and, unknown to them, a deadly host of archaic creatures returned to life in the bowels of the planet's abandoned Genesis Pits...

　　但在普拉西斯星，“亡者”们正漫步于此——是那些逃脱了法拉戈号灭顶之灾的哨兵们，以及，他们仍不知晓的，一大群在星球最深处废弃的起源坑里重获新生的古老生物……

　　"Take a look for yourself," Vince Grant suggested, stepping back from the scanner's monitor screen. Rick Hunter and Jonathan Wolff leaned in to regard the image centered there: an intact drive module that had been blown clear of the ship and had fallen into low orbit around Praxis. Vince was reasonably certain the module's Protoculture-peat engines were undamaged.

　　“你自己看看吧，”文斯·格兰特建议道，从扫描仪器的监视屏前退后。瑞克·卡特和乔纳森·沃尔夫探身观察屏幕中央的画面：一块完好无损的驱动舱体模块被炸离了飞船，已经坠落到环绕普拉西斯星的低层轨道。文斯有理由确信舱体的史前文化－泥炭引擎没有受损。

　　"And there's no way to call it down·" Rick asked."A hundred miles or so and an Alpha could reach the thing." Normally, one could fly a Veritech to the moon and back, but not one of the Sentinels' all-but-depleted Alphas was capable of attaining escape velocity.

　　“没办法把它弄下来吗？”瑞克问道。“一百英里左右的距离，阿尔法机就能接近这玩艺儿。”正常情况下变形战机可以飞月球一个来回，但如今哨兵们燃料枯竭的阿尔法机没有一架有能力达到逃逸速度。

　　Vince shook his head, his brown face grim."We barely have enough power to keep the nets alive."

　　文斯摇摇头，棕色的面庞神情严峻。“我们的能源仅够让通讯网络保持工作。”

　　"Then it might as well be a million miles away," Wolff thought to add.

　　“那么它就同距离我们百万英里没什么两样。”沃尔夫想了想，补充道。

　　Vince switched off the screen and the three men sat down to steaming mugs of tea one of the Praxians had brewed up from some indigenous grass. After four months it had come down to this: the GMU's stores were nearly empty and foraging had become one of the group's primary activities. And in all those months they had yet to come up with an explanation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lanet's native population. What was left of the central city and all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were deserted. But whether what Bela called "the Praxian Sisterhood" had chosen to leave had not been ascertained.

　　文斯关闭了屏幕，三人坐下享用热气腾腾的热茶，那是普拉西斯人用本地青草沏出的饮品。四个月的时间可算尘埃落定：GMU的物资几近枯竭，寻找粮草已经成了这伙人的主要活动之一。而且，这几个月里他们还是没能为这颗星球的原住民集体失踪找到解释。中央城市和周边所有的村庄统统空寂无人。但她们的离去是不是贝拉所称的“普拉西斯姊妹会”的选择，尚不明朗。

　　Puzzling, too, were the tectonic anomalies and quakes that were continuing to plague the planet, as often as three times a day now. The quakes had convinced the Sentinels' Praxian contingent that Arla-Non--Bela's "mother" and the leader of the Sisterhood-had struck a deal with the Invid to move the planet's population to some other world. Rick wasn't sure if he bought the explanation, but it certainly served a therapeutic need if nothing else.

　　同样令人疑惑的是地质构造上的异动和地震不断侵袭着这颗星球，现在的频率是一日三次。地震让哨兵中的普拉西斯代表们相信雅拉侬——贝拉之“母”与姊妹会首领——与因维人敲定协议，将星球的居民搬迁到了别的世界。瑞克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接受这个解释，但这么想能抚平伤痛，也毕竟没什么坏处。

　　"Look," Rick said, breaking the silence,"they're probably already searching for us. Lang's not about to write us off. And even if the mining operation is close to on-schedule, they'll have at least one ship readied with the capability for a local jump. We just have to hope the Invid have lost interest in this place."

　　“看看，”瑞克开口打破了沉默，“他们可能已经在搜寻我们了。朗不会打算将我们一笔勾销的。而且即使采矿行动要严格按计划执行，他们也能准备好至少一艘具有本星区内跃迁能力的船。我们就是得期望因维人对这里已丧失兴趣才行。”

　　The horde's absence these months bordered on the conspicuous; and with the quakes and deserted villages, Cabell had speculated that it was possible the Invid knew something the Sentinels didn't.

　　因维军团这几个月的缺席，基本上有目共睹；接连的地震和废弃的村庄令卡贝尔推测：可能因维人知道些不为哨兵所知的情况。

　　Rick's optimism in the face of all this had Vince smiling to himself. Rick would always be a commander whether he liked it or not."It's not Lang we're worried about," he said, speaking for himself and Wolff.

　　瑞克对这一切的乐观面容让文斯暗自微笑。不管瑞克自己是否情愿，他一直都具有指挥官的意志。“我们要担心的不是朗，”他答道，代表了自己和沃尔夫的意见。

　　Rick caught his meaning."Edwards has to answer to the council." There was an edge to his voice he didn't mean to put there. Lang had warned Rick about Edwards during one of the last links the Farrago had had with Base Tirol,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keep the memory of that brief deep-space commo from surfacing.

　　瑞克明白他的意思。“爱德华兹是要向委员会负责的。”他的语气里有一丝尖刻，这倒不是他的本意。在法拉戈号同泰洛基地的最后几次通信中的某一次里，朗早就警告过瑞克关于爱德华兹的问题，那次短暂太空通话的回忆此刻涌现出来，难以抑制。

　　"Don't underestimate the man's ambitions, Rick," Wolff cautioned."I'm sure they're going to come looking, but I'm willing to bet that Edwards will have the council eating out of his hand by then. Maybe one of us should have-"

　　“不要低估那人的野心，瑞克，”沃尔夫提示道。“我确信他们会来找的，但我也敢打赌到那时爱德华兹会让委员会对他彻底倚赖。或许我们当中应当有个人——”

　　"I don't want to go over old ground," Rick cut him off."The only thing that interests me right now is a way to reach that drive module."

　　“我不想总是老话重提了，”瑞克打断了他。“现在让我有兴趣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能接近那只驱动模块。”

　　Grant and Wolff exchanged looks and studied their cups of tea. Rick was right, of course: there was no use dwelling on the choices they had mad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Wolff liked to think that at least Vince had Jean by his side and the precious GMU under his feet. But Rick had all but resigned his commission, and Wolff himself had left his heart behind.

　　格兰特和沃尔夫交换了颜色，又低头望着自己杯中的茶。瑞克是对的，当然：没必要总是为了他们已经做出的选择念念不忘，不论这是个人的选择还是集体的选择。沃尔夫不禁想到，至少文斯身边还有吉英相伴，脚下还踏着珍贵的GMU。但瑞克辞掉了他的军中委任，而沃尔夫自己则将心之所爱抛在身后。

　　A rumbling sound broke the silence, causing the mugs to skitter across the tabletop. The tremor built in intensity, rattling the command center's consoles and screens, then subsided, rolling away beneath them like contained thunder.

　　一声隆隆巨响打破了沉默，杯子跳动着越过了台面。震动自身十分强烈，嘎嘎摇动着指挥中心的控制台和屏幕，又渐渐平息下来，仿佛封闭的惊雷在他们脚底下滚动离去。

　　No one spoke for a moment. Wolff wore a wary look as he loosened his grip on the edge of the table and sat back to exhale a whistle."Course, Praxis could do us in long before the Invid or Edwards."

　　这片刻间无人开口。沃尔夫神情疲惫，松开紧握着桌边的手，朝后坐坐，吹了声口哨。“当然，普拉西斯会在因维人和爱德华兹之前就干掉我们的。”

　　"Pleasant thought," Vince told him.

　　“这想法可真令人愉悦，”文斯回答。

　　Rick gave them both an angry look."We're going to get to that module if we have to pole-vault there."

　　瑞克愤怒地望了他俩一眼。“哪怕不得不让我们去撑杆跳，也必须要拿到这个模块。”

　　Tactical concerns (and personal preference) had kept Vince Grant and Rick somewhat anchored to the GMU (which had been moved inland from its original seaside landing zone); but the rest of the substantially reduced Robotech contingent, along with the XT Sentinels, had opted for Praxis's wooded valleys, the planet's often glorious skies, and rolling hills. Max and Miriya's Skull Squadron had spent most of the past months reconning remote areas, hoping to come upon some trace of the vanished Sisterhood; but they had only succeeded in further depleting already critical reserves of Protoculture fuel. Consequently, the Wolff Pack stuck close to base, Hovertanks shut down. Bela and Gnea and the other Praxians had voluntarily detailed themselves to serve the group's logistical needs, and were assisted in this by the bearlike Karbarrans and vulpine Garudans. Cabell had all but isolated himself, disappearing for long walks from which he would return with samples of native rock or flora. Still a bit uncomfortable with the Humans and not yet fully accepted by the XTs, the Tiresian was often found in the company of Rem, Baldan, Teal, and the limbless Haydonites, Veidt and Sarna. Janice, too, had become an unofficial member of Cabell's eldritch clique, much to Rick and Lisa's puzzlement.

　　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以及个人的偏好），文斯·格兰特和瑞克像是在GMU里抛了锚（GMU也从最初的海边着陆地带转移到了内陆）；但已经大为削弱的太空堡垒分遣队中其它的人员，则同外星人哨兵们一起，选择了普拉西斯星的密林山谷、灿烂天空、绵延山丘。麦克斯和米莉娅的骷髅中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侦查偏远地区，希望能发现点儿那早已消失不见的姐妹会的蛛丝马迹；但结果只是进一步白白消耗已经处在临界状态的史前文化燃料储备。于是，沃尔夫战队只能困在基地附近，气垫坦克也关闭了。贝拉和妮雅等普拉西斯人自愿组织起来为这群人的后勤服务，卡巴拉熊人和嘎鲁达狐人也帮着她们。卡贝尔则独自行动，先是一个人消失了，走了很远的路程，回来的时候带了些本地岩石和原产植物的样本。这位泰雷西亚人和人类相处时，仍有些不自在，而外星哨兵们也尚未完全接受他，不过经常能看到他同雷、鲍丹、缇尔、没手没脚的海顿人维特和莎娜在一起。而贾妮斯，也成为了卡贝尔怪客组的非正式成员之一，这让瑞克和丽莎颇有些不解。

　　Presently, Cabell and Janice were off together on a long walk; they were on a forested slope about fifteen miles from the mobile base when the tremor that had shaken the GMU struck. The minor quake did little more than knock them off balance and loosen some gravel and shale from nearby heights; but it was the morning's second shakeup and it brought a severe look to Cabell's face.

　　现在，卡贝尔和贾妮斯正一同步行，二人走了很远；当地震袭来晃动着GMU基地时，他俩在距离基地大约15英里的一处林坡上。这个小地震只不过让他们失去平衡晃了几下，松动了边上高地的沙砾页岩而已，但这已经是上午第二次震了，这让卡贝尔的面色十分严峻。

　　Janice had thought to take hold of the old man's arm and utter a short panicked sound as the ground began to tremble. It was a performance worthy of Minmei's best, although Janice could hardly appreciate it as such-any more than she could fully understand just what had compelled her to seek out Rem and Cabell's company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this should somehow please Dr. Lang was a thought as baffling to her as it was discomforting.

　　大地颤抖时，贾妮斯企图握紧老人的手臂，发出短促恐慌的尖叫。这种表现符合明美的习惯，尽管贾妮斯对此很难欣赏——也很难明白是什么迫使自己一开始就挑出雷和卡贝尔的那伙人来搭伴。这多少能让朗博士高兴吧，这种想法对她来说，既困惑又难受。

　　"There, there, child," Cabell was saying, patting her hand."It will be over in a moment."

　　“别慌，孩子，”卡贝尔说，一边拍着她的手。“过一会儿就好了。”

　　They recommenced their climb when the tremor passed. Janice disengaged herself and urged Cabell to go on with what they had been discussing.

　　地震过后，他俩又继续上山。贾妮斯松开手，催着卡贝尔继续之前他俩的话题。

　　"Ah, yes," he said, running a hand over his bald pate,"the trees."

　　“啊，是啊，”他说，一只手摸着自己光光的头顶，“那些树。”

　　Janice listened like a student eager for A's.

　　贾妮斯如同一个渴望高分的学生那样聆听着。

　　"As you can see, they're nothing like the scrub growth we found on Karbarra-far healthier, much closer to the unmutated form." He motioned with his hand and went up on tiptoes to touch the spherical "canopy" of a healthy-looking specimen. The tendrils that encased the solid-looking sphere and rigid near-translucent trunk seemed to pulse with life. Gingerly, Cabell plucked one of the verdigris-colored applelike fruits, burnished it against his robe, and began to turn it about in his wrinkled hand.

　　“正像你看到的那样，他们和我们在卡巴拉发现的灌木生长完全不同——更健康、更接近未变异的形态。”他踮起脚尖，伸手触摸一颗外形健康的样本树上的球形“冠”。藤须围笼着外形固实的球冠和坚硬的近乎透明的树干，仿佛具有生命般的脉动。小心翼翼地，卡贝尔摘下了一颗铜绿色苹果般的果实，用自己的袍子擦亮它，满是皱纹的手握着它旋转。

　　"Even the fruit they bear is different in color and texture-although still a far cry from the true Opteran species. Nevertheless, it may tell us something." He took off his rucksack and placed the sample inside."Look for the ripest ones," the instructed Janice, as she added a second fruit to the pack.

　　“就算是它们结的果实，颜色和质地也不一样——尽管和真正的奥普特拉品种差的还远。不管怎么说，这能给我们些信息。”他摘下自己的帆布包，把样品放进包里。“找最成熟的那些，”贾妮斯又往包里塞第二个果子时，他告诉她。

　　Cabell was straightening up when a sudden movement further up the slope caught his eye. Janice heard him start, and turned to follow his narrowed gaze.

　　卡贝尔挺起身，这时坡上前方突然一动，吸引了他的目光。贾妮斯听到他惊呼，转身跟着他的视线望去。

　　"What was it·"

　　“那是什么？”

　　Cabell stroked his beard."I thought I saw someone up ahead."

　　卡贝尔捋着自己的胡须。“我以为自己看到前头上面有人。”

　　"A Praxian·" Janice asked, craning her neck and sharpening her vision.

　　“是普拉西斯人？”贾妮斯问，伸着脖子，将视觉调整锐利。

　　"No," he said, shaking his head."I would swear it was Burak!"

　　“不，”他摇着头答道。“我发誓，那是伯拉克！”

　　Later, a stone's throw from the grounded GMU, inside the wooden structure that had been designated both quarters and cell, Tesla wolfed down the fruits Burak had picked from the sinister orchard Zor's Flower of Life seedings had spawned on Praxis.

　　过了一阵子，距稳如磐石的GMU只有一箭之地的木结构建筑里——这房子指定兼作牢房和寝室——泰斯拉正狼吞虎咽着伯拉克从当年佐尔的生命之花种子在普拉西斯扎根的邪恶果园里采来的果子。

　　"Yes, yes, different, ummm," the Invid was saying in a voice tinged-with rapture.

　　“是啊，是啊，不同，嗯嗯，”因维人说道，话音里微微带着狂喜。

　　The young Perytonian tried to avert his eyes, but in the end couldn't help himself from watching Tesla as he ingested fruit after fruit. Moist sucking noises filled the cell.

　　年轻的佩里顿人想努力转过目光，但最终还是忍不住瞧着泰斯拉一个果子接一个的吞下。牢房里充满着潮湿的吮吸声。

　　"And you think they may have seen you·" Tesla asked him.

　　“而你认为他们可能看到你了？”泰斯拉问他。

　　"It is possible-Cabell, in any case."

　　“有可能——不管怎样，是卡贝尔。”

　　Tesla scoffed, still munching and handling the fruits as if they were wealth itself."Cabell is too old to recognize the nose on his own face. Besides, they know I can't subsist on what you call food."

　　泰斯拉一声嗤笑，嘴里继续大嚼，手中拿捏着果子，仿佛捧着财宝一样。“卡贝尔太老了，连自己脸上的鼻子都看不清楚。还有，他们知道，靠着你们所说的食物我是活不下去的。”

　　Burak said nothing. It was true enough: the Invid's food stock had been destroyed with the Farrago, and the Sentinels had agreed to place Burak in charge of securing alternative nutrient plants. But Cabell, who was anything but a doddering old man, and perhaps fearing the very transformations Tesla was beginning to undergo, had suggested that the Invid's fruit and Flower intake be regulated-thi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esla had to some extent ingratiated himself with the group since their victory on Karbarra. Each evening, Cabell and Jean Grant would look in on Tesla. Burak had been asked to furnish them with a daily log of the amounts gathered and ingested; and the devilish-looking Perytonian was complying-inasmuch as he would file a report. But the report was hardly a reflection of the actual amounts Tesla consumed. Fortunately, though, the Invid's transformations had been limited to brief periods following his meals, when neither Cabell nor Jean were present.

　　伯拉克什么也没说。的确如此，因维人的食物库存和法拉戈号一起灰飞烟灭了，哨兵们也同意让伯拉克负责保卫这些变种营养作物。但卡贝尔可不是什么糟老头，他担忧着泰斯拉正在经历的“转变”，他此前便提出建议，要管制因维人对果子花儿的摄取量——即使卡巴拉的胜利之后泰斯拉对哨兵颇为讨好迎合，也要如此。每天晚上，卡贝尔和吉英·格兰特会来检查泰斯拉。他们要求伯拉克提供一份日志，登记采摘量和食用量；恶魔样貌的佩里顿人也照做了，尽职尽责地填写报告。但这报告中基本上没有反映出泰斯拉的实际进食量。好在因维人的“转变”只限于进食后的短时间内发生，而那段时间卡贝尔和吉英都不在。

　　"More," Tesla said now, holding out his hands.

　　“再来点，”泰斯拉说话了，伸出双手。

　　Burak regarded the Invid's newly-acquired fifth digit and pulled the basket out of reach."I think you've had enough for today." Burak had heard it said that extraordinary powers could be gained from ingesting the fruits of Haydon's Worlds, but he had never understood that to mean physical transfiguration, and the Invid's recent changes were beginning to fill him with fear.

　　伯拉克打量着因维人刚刚获得的第五根手指，把篮子拉到他够不到的地方。“我觉得你今天吃的够多了。”伯拉克曾听说，吞食出自海顿诸世界的果子能让人获得超凡的力量，但他从未理解这原来意味着身体的转变，这个因维人近期的变化开始让他充满恐惧。

　　Tesla's eyes glowed red as he came to his feet, taller by inches than he had stood on Karbarra."You dare to say this to me after all we've been through· You, who sought me out before fate landed us in this despicable situation· And what of your homeworld and the curse you were so feverish to see ended-have you given up hope· Would you renounce your destiny·"

　　泰斯拉站起身，双目血红，他比在卡巴拉的时候还要高几英寸。“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你胆敢对我说这些？听着，是谁在命运将我们扔在这个恶劣境地之前来找我的？还有你的母星、你狂热地想要终结的诅咒该怎么办——你放弃希望了吗？你放弃命中注定的使命了吗？”

　　Burak took a hesitant step toward the door, the basket clasped to him."You're changing!" he said, pointing to Tesla's hands."They're going to notice it, and what then· They'll cut back on the amounts, put someone else in charge of you. Then what becomes of your promises-what becomes of Peryton·"

　　伯拉克迟疑地朝门口走了一步，紧紧握住篮子。“你在变！”他说着，指着泰斯拉的双手。“他们会发现的，之后呢？他们会削减供给量，换个人来看管你。那时你的承诺怎么办——佩里顿又怎么办？”

　　Tesla continued to glare at him a moment more, transmogrifying even as Burak watched. The Invid's skull rippled and expanded, as though being forced to conform to some novel interior design. Gradually, however, Tesla reassumed his natural state and collapsed back into his seat, spent, subdued, and apologetic.

　　泰斯拉又接着瞪了他一会儿，在伯拉克眼皮下几乎完全变了样子。因维人的头骨如泛开涟漪般膨胀变大，仿佛要它强制适应某种新的内构设计。可是渐渐地，泰斯拉回复了他的本来样貌，猛然朝后倒在座位上，筋疲力尽，垂头丧气，一脸歉意。

　　"You're right, Burak. We must take care to keep our partnership a carefully-guarded secret." His black, ophidian eyes fixed on Burak."And have no fear for your tortured world. When the time comes for me to assume my rightful place in these events, I shall reward you for these efforts."

　　“你说的对，伯拉克。我们必须小心，要好好保守我们合作的秘密。”他黑色的毒蛇眼珠紧盯在伯拉克身上。“不要为你那受尽折磨的星球心怀恐惧。当我的时机一到，取得自己应有的正当地位后，我将回报你现在的所有努力。”

　　"That's all that I ask," Burak told him.

　　“我只要这些。”伯拉克告诉他。

　　The two XTs fell silent as a gentle tremor shook the building.

　　这两个外星人沉默不语，此时一阵和缓的震动将这房子摇晃起来。

　　Tesla stared at the floor."I sense something about this planet," he announced, his sensor organs twitching as his snout came up."And I think I am beginning to see just what the Regis was doing here."

　　泰斯拉盯着地面。“我感到这星球有事，”他开始宣告，抬起吻喙，感受器官不停抽动。“而且，我觉得自己开始明白瑞吉斯在这儿都干过些什么。”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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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no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the Genesis Pits, other than Rand's colorful but highly personalized and impressionistic accounts (specious, as some would add), and the notes Colonel Adams hastily scribbled to himself while on Optera. And despite a plethora of theories and explanations, the sad truth is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Pits remains a complete mystery-except to say that they were devices utilized by the Regis for purposes of creative evolution. Praxis apparently played host to the largest of these, and Lang, to name one, has speculated that the Pits not only gave rise to extinct creatures, but succeeded in regressing the entire planet to a formative stage of destructive vulcanism.

　　 Zeus Bellow, The Road to Reflex Point

　　不幸的是，没有起源坑的详细描述，这和关于伦德的那些精彩，但极富个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记述不同（徒有虚表，一些人会添加这个词），况且这本笔记是亚当上校在奥普特拉时匆忙写下的。尽管有太多的推论和解释，但令人沮丧的真相是，除了知道起源坑是瑞吉斯用来进行创造性进化的设备外，它们的作用机理仍旧是个完整的谜。普拉西斯上的起源坑，显然是它们中最大的一个。朗等人推测起源坑不仅仅能复活已灭绝的生物，而且能使整个行星回退到火山活动频繁的成型时期。

　　                                ——宙斯·贝洛，《通往反射点之路》





　　Burak and Tesla had become the Sentinels' silent partnership, then Jack Baker and Karen Penn were certainly the group's inseparable pair. But that, each liked to believe, was merely a result of duty assignments. And even four months on Praxis hadn't provided them with enough time to work through the competitive trifles that fueled their relationship. They were not only marooned, but marooned together; and Praxis had become the proverbial town that just wasn't big enough for the two of them. Bela, Praxis's wasp-waisted local sheriff, was only one of the contributing factors; but Karen nevertheless took every opportunity to keep Jack as far from Bela as she could, often encouraging the Hovercycle recons that had become something of Jack's stock-in-trade.

　　巴拉克和泰斯拉已成为哨兵中一对不为人知的伙伴，杰克·贝克和凯伦·潘无疑是这个组织中不可分割的一对。但他们各自却认为这仅仅是职责分配所至。即使是在普拉西斯上的四个月，也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完那些相互竞争的琐事，他们的关系也因此火上浇油。他们被放逐孤立了，而且是一同被放逐的，众所周知，普拉西斯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够大了。贝拉，细腰的普拉西斯地方治安官，仅仅是起作用的因数之一，但凯伦不放过每一次机会，尽其所能的让杰克远离贝拉，她常常怂恿杰克参加气垫摩托侦查任务，于是这任务成了杰克的家常便饭。

　　A joyride disguised as a scouting mission had brought Jack and Karen to a series of caves two hours out from the GMU. Lron and Kami had ridden with them. Four months had given the Sentinels plenty of time to grieve for those who had gone down with the Farrago; but Karen often wondered just how long it was going to take for her to grow accustomed to her XT comrades. She wasn't a bit xenophobic-a fact that had won her a place with the Sentinels to begin with-and in actuality it wasn't so much the strangeness of Lron or Kami that overwhelmed her, but the similarities. If only Karbarrans didn't so resemble Kodiak bears, she would tell herself. And if only Kami didn't look like upright versions of the foxes she used to see near the cabin her father had once owned...She had much less trouble with Baldan and Teal, with their bodies of living crystal. Or Tesla, for that matter-now there was an alien you could believe in!

　　一次打着侦查名义的兜风，让杰克和凯伦离开了GMU两个小时，到达了一个山洞群，与他们一道的还有勒荣和卡米。四个月已经给了哨兵同盟充足的时间，去为那些与法拉戈号一同殉难的战友伤心；但凯伦常常困惑，她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习惯她的外星朋友。她不是因为怀有一点对外星人的恐惧——事实是与哨兵接触的伊始，这种感觉就已占据了她心中的一席之地——实际上，勒荣和卡米的陌生感并没有大到可以将其淹没，但也有类似之处。只要卡拉巴人别那么像科迪亚克棕熊，她自我安慰道，只要卡米别再像以前在父亲小屋周围常看到的，且能直立行走的狐狸……巴丹和缇尔对她的困惑则少些，因为他们的身体都是活着的水晶。

　　But wolves and bears and snail-headed things...Karen was in the midst of wishing that Bela had had a more alien form-even a more rotund form-when without warning, Jack hissed:"Cut it out!"

　　但狼、熊和蜗牛头……凯伦正希望着贝拉能再拥有一点外星人的形态——即使再胖一点也好——突然，杰克嘘声道：“停下来！”。

　　The four Sentinels were well into the central cave now, inside a huge vaulted corridor that was as hot as blazes and reeking of sulphur. Curiosity had drawn them in; but Jack, never one to do things halfway, had insisted they go "just a little further," and here they were a good half a click along. There were primitive sketches on the walls of the caverns they had passed through-depictions of hideous spiderlike creatures Jack claimed were "symbols"-and Karen was in no mood for fun house games or laugh-in-the-dark surprises.

　　现在，这四个哨兵进入了中间的那个山洞，洞中巨大的拱道热得像熊熊的火焰，像冒着熏烟的硫磺。好奇心驱使他们走进了这个山洞，但杰克从来就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坚持“再向前走一点”，此时他们已经愉快地前进了500米。洞壁上画着原始的壁画，描绘着一种可怕的类似蜘蛛的生物，杰克戏称它们为“符号”，凯伦可没心情玩房子游戏，或者在黑暗中惊奇地哈哈大笑。

　　"Huh·" she said, gulping and finding her voice.

　　“嗯？”凯伦咽了一口口水，想着该说些什么。

　　"I said cut it out."

　　“我说停下来。”

　　"I know what you said, Jack..."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杰克……”

　　She threw him an angry look in the darkness, wondering suddenly if she had actually voiced some of her private musings about Bela. Then all at once something hit her on the top of the head. XTs or not, she decided, someone was trying to be funny. Karen whirled around, hoping to catch Kami in the act, but he was way off to her left inspecting a chunk of rock near the cave wall. Lron, too, seemed to be preoccupied with other things. So, wiping sweat from her face, she turned back to Jack, and said,"Not funny."

　　在黑暗中，她生气地看了一眼杰克，诧异地想到是不是刚才，自己说出了一些对贝拉的自私想法。突然，不知是那些外星人还是别的什么，打了下她的头顶，于是她肯定，是某人想开她的玩笑。凯伦转向四周，希望能将卡米逮个正着，但此时卡米离她很远，正在靠近洞壁的地方研究着一块大石头。勒荣也似乎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其它的东西。于是，她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转向杰克说，“没什么有趣的。”

　　"What·"

　　“什么？”

　　She put a hand up to shield her eyes from his miner's light."Throwing things. I'm not real thrilled about being in here to start with."

　　凯伦用手挡住了他的矿工灯射来的光线。“朝我扔东西，我才不会因为在这里而吓得发抖,从一开始就不会。”

　　"I didn't throw anything," he started to say, when Lron's gurgling snarl interrupted him.

　　“我没扔任何东西，”杰克刚开了个头，就被勒荣低沉的咆哮所打断。

　　"Who hit me·" the Karbarran growled.

　　“谁打我？”卡拉巴人低吼着。

　　Jack felt a tap on his shoulder, swung to it, then instinctively looked up. His light illuminated what looked like an assemblage of globular-shaped deposits on the cave's ceiling. Suddenly he saw one of the things move, and realized that it was some sort of free-floating, translucent sphere. Kami switched on the light strapped above his muzzlemask and shined it on another portion of the ceiling; here were more spheres, ranging from baseball size to almost four feet in diameter, all bobbing against the rock like helium balloons.

　　杰克感到有东西轻打下他的肩膀，朝它转过身，本能的向上看去。洞顶被他灯光照亮的地方，集结着一堆球状堆积物。忽然，杰克看到其中的一个移动了，他意识到这是某种可自由飘浮的，半透明的球体。卡米转动着捆在面具上方的矿灯，光线照亮了洞顶的另一块区域，这儿有更多的球体，尺寸从棒球大小直至四英尺的直径，它们来回碰撞着岩石，就像氦气球一般。

　　"What the...·" Jack said, moving his head around, the beam finding more and more globes."Jeez, the place is crawling with them."

　　“那是……？”杰克边说边转着脑袋，光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圆球。“呀，它们布满这块地方。”

　　"Jack!" Kami shouted, training his light on something further along the corridor. Everyone turned in time to see a medium-sized globe emerge like a bubble from a conelike projection in the cave floor. Jack rushed ahead, watching the milky thing ascend, and soon found himself perched on the rim of a large shaft, roughly circular and belching up a lot of heat and noxious fumes. Kami, Lron, and Karen joined him a moment later, just as another globe was beginning to make its way up and out.

　　“杰克！”卡米叫道，他的灯光瞄准了甬道的更深处。每个人都立刻转了过去，他们在洞穴地面上的一个锥形突出物中，看到一个中等大小的泡沫般球体。杰克冲在了最前面，他看到乳白色的物体正在上升，并很快发现他正处于一个毛茸茸的大圆井的边缘，灼热有毒的气体正从中涌出。卡米，勒荣和凯伦随后赶到，这时另一个球体正上涌而出。

　　"What a stink," Karen commented.

　　“太臭了。”凯伦说道。

　　Warily, Jack reached out to touch the basketball-sized orb. It was hot, but not dangerously so; what surprised him was the thing's misleading solidity.

　　杰克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去碰那个篮球大的球体。它很烫，但不是那么的危险；使杰克惊讶的是这东西有着令人迷惑的硬度。

　　"Jack, don't," Karen warned him when he tried to capture it.

　　“杰克，别……”凯伦发出警告时他正试图捕获它。

　　But as was so often the case with Jack, the warning came too late: no sooner had he taken hold of the sphere than it shot toward the ceiling, lifting Jack off the floor. Arms extended over his head, he rode it up for fifteen feet before letting go and land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avern in a neat tuck-and-roll that blew out the miner's light.

　　但一如既往，对杰克来说这个警告来得太迟了；在这个圆球射向洞顶前，杰克一把抓住了它，而它也带着杰克离开了地面。杰克的胳膊伸过了头顶，在掉落前，他在十五英尺处骑上了它，到达了洞的另一边。杰克背靠着洞顶，将头埋进卷起的双腿间，双手环抱着膝盖，这个优雅的姿势挡住了矿灯射出的光线。

　　"Yeah!" he whooped, as Kami helped him to his feet. It wasn't unlike the spill he had taken six months ago in Tiresia, but this time he had landed among friends.

　　“呀！”在卡米的“帮助”下，杰克大叫一声摔倒在地。这和六个月前，他在泰雷西亚摔的那跤不同，这次他摔在了朋友的当中。

　　Karen hauled off and whacked him in the arm."Jack, can't you just-"

　　凯伦将他拖了起来，重重地打了他的肩膀。“杰克，你就不能……”

　　"That thing took off like a rocket! Almost pulled my arms out of the sockets."

　　“那个东西就像火箭一样腾空了！差点把我胳膊扯下来。”

　　"Yeah, we noticed, Jack," Karen said, miffed.

　　“是的，我们注意到了，杰克。”凯伦有点恼火地说。

　　They were all staring at the ceiling now.

　　现在他们正一起盯着洞顶。

　　Jack watched the spheres bob against one another."Almost seems like they're looking for a way out of here, doesn't it·"

　　杰克看着圆球之间相互撞击。“它们好像正在找出去的路，不是吗？”

　　"Yeah, just like we are," Karen and Lron said at the same time.

　　“是的，就像我们一样。”凯伦和勒荣齐声说道。

　　In the commo chamber of his hivelike domain on Optera, the Invid Regent received a transmission from the simulagent who was representing him on Tirol. It seemed that the so-called Humans now occupying the Robotech Masters' ravaged and forlorn moon had put on quite a show-with the kind of pomp and circumstance the Regent strived to imitate. He was almost sorry he hadn't gone there himself. What with most of his remaining fleet anchored in Fantomaspace, was there really anything to fear· he asked himself. Still, the fact remained that there were too many unanswered questions. What, after all, did the would-be commander of the Human forces-this Major General Edwards-want· He had been so quick to come to the Regent's aid in that matter of the Sentinels' ship...But it bothered the Regent that the Human had yet to ask for anything in return. Did he simply wish to capitalize on the Sentinels' defeat to move himself higher in the chain of command, or were these machinations part of some larger scheme·

　　在奥普特拉蜂房的通讯室内，瑞金特收到了在泰洛的替身发来的讯息。现在，所谓的人类正在占领那颗被机器人统治者蹂躏过且被遗弃的卫星，他们那种虚张声势的排场也正是瑞金特所努力仿效的。他对自己没能亲自出席几乎感到遗憾。在剩余的大部分舰队都驻扎在凡托玛的星域时，真的会有什么东西让自己害怕吗？瑞金特自问道。尽管如此，事实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问。毕竟，作为人类军队的指挥官，爱德华兹少将想要得到什么？他如此迅速地帮助瑞金特摧毁了哨兵的飞船……但令瑞金特烦恼的是这个地球人已经向他讨要回报。他仅仅是期望用哨兵联盟的失败让他的仕途之路更进一步，还是这些诡计只是巨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In a certain sense the answer was unimportant, the Regent decided at last-providing he could make use of that factionalism that divided the Human forces.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答案并不重要，瑞金特判定最后能利用的，就是派系之争给人类军队带来的分裂。

　　He regarded the image in the communications sphere, catching a look in his double's eyes that troubled him."Is there news of Tesla·"

　　他注意到了通讯球幕上的图像，双眼所看到的让他烦恼。“这是泰斯拉的消息？”

　　"There is," the simulagent said."It appears the Tesla was aboard the Farrago when our forces destroyed it."

　　“是的，”替身回答，“它显示法拉戈号被摧毁时，泰斯拉也在那艘船上。”

　　Tesla, dead, the Regent thought. It touched him in a way he would never have believed possible. But perhaps it was not true, perhaps there were survivors of that battle· He had yet to hear from the follow-up forces who had been sent in to resecure the planet."Who seems to be in charge·" he asked after a moment.

　　泰斯拉死了，瑞金特想到。这触动了他，他从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但也许它不是真的，也许在那次战斗中还有生还者？他已经从前去那颗行星增援的部队那听说了。“谁像是他们的主管？”过了一会瑞金特问。

　　"As you surmised," the simulagent continued,"there are signs of an ongoing power struggle, principally between Edwards and a certain Dr. Lang-a scientist who did his best to charm me during the introductory sessions."

　　“正如你所猜测的，”替身继续道，“有迹象表明这里正进行着一场权利的斗争，主要发生在爱德华兹和一个叫朗的博士之间，朗是一位科学家，在介绍会上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吸引我。”

　　"Is Lang the weaker one, then·"

　　“朗的实力较弱？”

　　"No...no, this is not my belief. The scientist in fact seems to have the backing of the Humans' council-an assembly that functions as a kind of governing body."

　　“不……不，这不是我的看法，事实上这个科学家似乎有着人类委员会的支持，这是个由多人组成的议会组织，功能类似于一种管理团体。”

　　The Regent found the idea odd-as he had the puzzling gerontocracy the Robotech Masters had favored. He couldn't understand how twelve minds could agree on anything, when he and his queen-merely two minds-had quarreled over every decision.

　　瑞金特觉得这是个奇怪的想法，正如机器人统治者的老人政府让他产生的迷惑。他想不明白十二个脑袋是如何达成一致的，他和他的王后仅仅只有两个脑袋，但每个决定他们都为之争吵。

　　"Then, you must work on Edwards," the Regent said."Promise your continued support in his petty struggle if it comes down to that. Tell him we'll join forces. But just make certain you learn the whereabouts of their homeworld! and how they came to possess Protoculture. It may be that they know more than we do about Zor's matrix or the Masters' destination."

　　“你必须在爱德华兹身上下手，”瑞金特说道，“总而言之，你向他保证将会支持他的卑鄙争斗。告诉他我们将会与他联合军队。但是你要确保得到他们老家的位置！而且要弄明白他们是怎样取得史前能量的。关于佐尔的母体，或者机器人统治者的目的地，他们知道的也许比我们更多。”

　　"Am I to make no demands of Edwards in return for our support, Your Highness· It hardly seems a wise move."

　　“不为我们的支持向爱德华兹提出一些回报，我的殿下？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The Regent stared at the sphere's image in disbelief. Was this some evil mirror he was looking into now·"Just what would you have me demand·" he asked, seething under the restraint he kept in his voice.

　　瑞金特盯着球幕中的图像难以置信。他正看着的是一面魔鬼之镜？“你想让我提什么要求？”瑞金特问，他克制着语调掩饰着内心的激动。

　　"The brain, to begin with. Along with their promise to keep out of the sectors we still control."

　　“首先，让其归还生物电脑，然后让他们允诺离开我们现在仍控制的区域。

　　The Regent made a dismissive motion toward the sphere."These things are obvious, servant. What else is on your mind·"

　　瑞金特朝球幕做了一不屑的动作。“这些事情显而易见，仆人，你惦记的是什么？”

　　"Minmei," the simulagent said without explanation.

　　“明美，”替身没有进一步去解释。

　　The Regent made an irritated sound and scowled."What's a Minmei·"

　　瑞金特怒吼一声，对其怒目而视。“明美是什么？”

　　"The Human female that sang for my benefit."

　　“一个人类女性，她的歌声使我受益。”

　　The Regent caught himself from staggering back from the sphere. He had only the vaguest understanding of this thing called singing, but the implication was clear enough: the simulagent was flawed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Regis was. She had allowed herself to be seduced by Zor, and now this pathetic creature the Regent had sent to Tirol was falling victim to the same perverse urge! Was there no end to these injustices!

　　在球幕前，瑞金特吃惊地后退了两步。他对唱歌这种东西只有一个模糊的了解，但其中的隐喻他却知道的很清楚：这个替身有着和瑞吉斯同样的瑕疵。瑞吉斯允许自己被佐尔所诱惑，而这个被瑞金特派往泰洛的可怜生物，同样堕落为无耻欲望的牺牲品！这种不公正的事情没完没了了吗？

　　"Hear me, grub," the Regent growled, hood puffed up like a poisonous sac."My reach is long enough to end your life where you stand. Do my bidding, or feel the power of my wrath."

　　“听我说，幼虫，”瑞金特咆哮着，外颚叶鼓得像毒囊一般。“我能触及到你所站在的地方来结果你的性命。遵照我的命令，否则让你尝尝我的愤怒。

　　The simulagent genuflected for the remote eye of the sphere."My lord."

　　替身向球幕里遥远的目光屈单膝跪地。“我的陛下。”

　　"Now and always," the Regent said, shutting down the device.

　　“现在的也是永远的。”说完瑞金特关闭了通讯装置。

　　Rick had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the Praxian day inside the GMU, brainstorming with Vince and Wolff about possible ways to contact the orbiting Spherisian drive module. Onboard computers had calculated the period of the module's eccentric course, and gone on to project just how much Sekiton fuel the thing contained, how far the module could be expected to fold, and just when its newly-attained orbit around Praxis might decay. But there were still no solutions to the big questions of how to reach the module or bring it down.

　　瑞克把普拉西斯一天中的大好时光都花费在了GMU里，他和文森、沃尔夫正讨论着如何与轨道上史菲利思的驱动舱取得联系。机载电脑已经计算出驱动舱那奇怪运行路线的周期，下面要计划的就是它带有多少塞基顿燃料，能折叠多远，它在普拉西斯全新的轨道上，能量何时会衰减。但有一个大问题始终无法解决，那就是如何登上驱动舱，或者如何让它降落。

　　Rick left the base just before sunset, as had become his habit this past month, and joined the core group in their makeshift camp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Praxian inland city. He wasn't fond of the scene, which reminded him more of a recreational campground than the billet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ings were not just lax, but loose, as though everyone but him had grown to accept the situation. There was a logic to it, of course; it made no sense to walk around tied up in knots. But just the same, Rick had no patience with complacency, and he silently hoped that an idea would come to them one night while sitting around these camp-fires comparing cultural notes. So he stood in line with the rest of them now, Human and XT alike, and helped himself to the Praxian gruel the mess staff was cooking up to supplement the reconstituted meals and nutrient pills taken from the base's dwindling stores. Moreover, these sessions were the only waking hours he got to spend with Lisa-the new Lisa, that was, the liberated Lisa.

　　在日落前瑞克离开了基地，这是他在过去一个月里养成的习惯，他走进了一个营地，加入到核心团体当中，这个临时搭建的营地位于普拉西斯内陆城市的边缘。他并不喜欢这个场景，因为这让他想到更多的是娱乐性的野营而不是应有的兵舍。这里的事物已不能说是松懈，应该拿放纵来形容，好像除了他以外，每个人都渐渐接受了这个处境。的确，这个状况自有道理；现在走路时已没有必要绷着神经。但同样，瑞克无法安于现状，他默默地期盼某天晚上，当他们围坐在篝火旁交换着文化见解时，某个人能想出一个主意解决那个问题。所以，人类与外星人，现在他与他们中剩下的人站在一起，喝着普拉西斯的稀粥，这种食物由再造的谷物粉和从日益缩减的基地仓库中拿出的营养片混合熬成。此外，这是唯一一段时间能让他和丽莎共度白天的时光，而且是与一个全新的丽莎，一个被解放了的丽莎。

　　Where Gnea and Bela were still unforgiving of Miriya Sterling's Zentraedi past, they had embraced Lisa as though she were a long-lost member of the Sisterhood. At first Rick was not entirely unhappy about it, but all at once Lisa seemed a different person than the one who had argued so strongly against his joining the Sentinels to begin with. And while it was true that what was good for Lisa was good for the group, Rick couldn't help but feel a bit, well, jealous of the partnership Gnea and Lisa had formed. The Praxian seemed to draw this sort of reaction everywhere she stepped. Rick knew that Karen was having troubles with her, and he guessed that even Bela must be harboring some ambivalent feelings about her friend's sudden preoccupation with Lisa.

　　妮雅和贝拉仍旧不能原谅米莉娅作为天顶星人的过去，她们拥抱丽莎就好像她是这个姐妹组织中长久失散的一员。起初，瑞克对此并非完全不开心，但突然间，丽莎似乎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他加入哨兵联盟的丽莎。然而，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什么东西对丽莎有益，也就是对这个团体有益。对妮雅和丽莎之间形成的朋友关系，瑞克不禁感到一点满意和嫉妒。这个普拉西斯人似乎到哪都要带着这种反应。瑞克知道凯伦与她有过结，他猜即使是贝拉，也会因她朋友突然间对丽莎的投入而感到矛盾。

　　With Gnea it was martial skills that mattered most; but beyond speed and strength, Lisa had discovered something else: an independence and self-assertiveness that was taking some getting used to.

　　妮雅拥有的大部分东西是她的战斗技能；但在速度与力量之外，丽莎发现了一些别的东西：独立自主与自作主张的性格是她所习惯的。

　　Rick had these thoughts in mind when she came over to sit beside him in the firelight, still flushed and exhilarated from her latest weapons training session. She talked about the feel of the halberd in her hands, the power of the naginata; she was practically poetic in describing Gnea's crossbow and two-handed shortsword. Rick took it all in, forcing a smile and offering all he could in the way of appropriate nods and utterances; but behind the smile his mind was doing backflips. What next· he asked himself. Would he come out here one evening to find her parading around in some skimpy fighting costume, like Bela's bossed and D-ringed body harness· Would she suddenly take to buccaneer boots, some totem-crested helm, long-bladed dirks and throwing knives· Rick shuddered at the thought, grateful for the fact that that damned Robosteed, Halidarre, was temporarily grounded. Unfortunately, however, the Praxian's lambent-eyed malthi, Hagane, was not, and the winged pest nearly parted Rick's hair as it came darting in just now to settle itself on Bela's bulky forearm sheath.

　　瑞克思考着这些事情，伴随着火光的映衬，她来到了他的身边坐下，最近一次武器训练课让她依然沉浸在激动与喜悦中。她谈论着戟的手感，薙刀的威力；她几乎要用诗歌来描述妮雅的弓弩与那把双柄短剑。所有的话瑞克都听在耳里，挤着微笑，并尽其所能地给予适时的点头与评论；但在微笑背后他的思绪正飞快的转着。下面会发生什么？他自问道。某天晚上当他离开这里时，他会不会发现她正穿着短小紧身的战斗服，就像贝拉穿的那种有突起的D环状甲胄，同时她还在四处炫耀？她会不会突然喜欢上海盗靴、带图腾顶饰的帽子、带长刃的匕首和扔飞刀？瑞克想到这里不寒而栗，谢天谢地，机器战马哈丽达尔还暂时停在地上。然而不幸的是，有着温暖明亮眼睛的马尔鹈——哈格尼却没有闲着，在将自己固定在贝拉宽大的前臂护具前，这只坏鸟儿飞快地掠过瑞克的头顶，差点撇开他的头发。

　　Rick muttered a curse and looked over at his wife."Glad to hear how well it's going," he told her."And I'm sure all this'll come in handy at the next Tirol decathlon."

　　瑞克暗自咒骂一声，然后将目光转向了他的妻子。“很高兴听到一切都进展顺利，”他对丽莎说道，“我相信这一切在下次泰洛十项运动会上都派得上用场。”

　　She looked at him askance and took a forkful of food from his plate."Something bothering you, Rick·"

　　她斜视着瑞克，从他的餐盘里取了一勺食物。“什么东西让你心烦了，瑞克？”

　　"No, no, I mean, it's good to see you keeping busy, Lisa."

　　“不，不，我的意思是很高兴看到你在保持忙碌，丽莎。”

　　"Is that what you think I'm doing-'keeping busy'·"

　　“这就是你想的——我在让自己保持忙碌？”

　　Rick inclined his head, eyes narrowed."It's what we're all doing, isn't it·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spit in my palm and pledge my fealty to someone·'For the Eternal She and the glory of Haydon!'" Rick mimicked.

　　瑞克垂下了头，眯小了眼睛。“我们都在做这个的，不是吗？我该做什么：在手掌吐口口水，然后发誓忠诚于某人？‘为永恒她与海顿的荣耀！’”瑞克模仿道。

　　"Rick-"

　　“瑞克……”

　　"No, really. Maybe we should all be practicing swordplay and crossbow technique, leaps and high jumps. Then maybe one of us'll be able to reach that module instead of wasting away down here."

　　“不，说真的，也许我们应该正在练习击剑、弩艺，跳远、跳高。然后，我们中的某个人也许能够到那个太空舱，省得浪费时间把它弄下来。”

　　Almost everyone in the circle caught an earful of Rick's words, and the usual evening's chatter abruptly ceased. The fires crackled, and four Hovercycles could be heard approaching the perimeter. Lisa and Rick seemed to be locked in an eye-to-eye contest when Jack, Karen, Kami, and Lron entered the camp. Jack took a long look around, oblivious to the uncomfortable silence his swaggering entrance had dispersed, and announced cheerfully:"Wait'll you hear what we found."

　　几乎圈子中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瑞克惊人的回答，在旁晚时分，往常那喋喋不休的谈话戛然而止。火堆烧得劈啪作响，四辆气垫摩托愈渐靠近的声音清晰可辨，当杰克，凯伦，卡米和勒荣驾驶着摩托冲入营地时，四人之间激烈的竞速牢牢地吸引着瑞克和丽莎的目光。杰克看了看四周忘却了刚才不和谐的气氛，因为那早已被他的昂首阔步所驱散，他高高兴兴地宣布：“等会儿，你们将听到到我们的发现。”

　　"They've agreed to help us," Veidt said later on, hovering into the cavern where Rick and some of the other Sentinels were puzzling over the hideous cave paintings Karen had pointed out."If 'agreed' is the proper word."

　　“它们同意帮助我们，”过了一会维特说道，盘旋至瑞克和其他哨兵所站的地方。此时，他们正苦苦思索着凯伦所指出的那些骇人壁画。“如果用‘同意’来形容恰当的话。”

　　Karen noted that there were fewer globes than there had been that afternoon; several had apparently found their way out, a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one or two had been found bobbing against the ceiling close to the mouth of the cave.

　　凯伦注意到比起下午这里少了些圆球；显然它们中的几个找到了出路，证据是在洞口处，已有一两个圆球正贴着天花板来回移动。

　　"Then they are life-forms·" Rick said.

　　“他们有着生命形态？”瑞克说。

　　"Oh, most assuredly."

　　“哦，差不多。”

　　Rick heard Bela snort behind him. After Jack had told them of the find, the Praxian women claimed to have heard tales of these orb creatures from Arla-Non, chief of the Sisterhood. But the things were believed to be extinct, just as the beasts depicted on the cave wall were-or so Rick and the others hoped.

　　瑞克听到身后贝拉的鼻息声。在杰克告诉他们这个发现后，普拉西斯女人声称从姐妹会的领袖阿露·诺那里，曾听说过这种圆球生物的故事。但人们认为这种生物已经灭绝了，就像壁画上的野兽所描绘的那样，或者并非如此，就像瑞克和其他人所期盼的。

　　They had all tried to convince Rick that the orbs could wait until the morning, but he had insisted Jack lead them back to the caves immediately. Now, not quite four hours since Jack's return to the base, Rick and half a dozen or so of the core group were standing in the floodlit heat of the cave, listening to the results of Veidt's telepathic probe.

　　他们都曾试图说服瑞克，让他相信那些圆球一直能待到早晨，但他还是坚持让杰克立即带他们返回洞穴。现在，离杰克回到基地那时还不到四个小时，瑞克和其他六个人，或者说是核心团体中的大部分人，都站在这泛着灯光的热洞穴内，听着维特讲述使用心灵感应后的结果。

　　"I register no sense of how they came to arrive here," the mouthless Haydonite was mind-speaking, motioning to the cavern."I only know that their destiny lies somewhere in space. This condition of...levity is but a transitional stage in their life cycle. They are sentient, in what might be termed a primitive, or instinctual, fashion.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y seem to understand our need for their assistance-their support,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play with your language some. In fact, Sarna and I detect a certain desperateness to their own flight-as if they are not merely obeying a behavioral directive, but are, in quite a real sense, escaping."

　　“我没有关于他们如何到达这里的记录，”没有嘴巴的海顿人边阐述着想法，边向洞内移动着。“我只知道他们的命运系于宇宙的某处。这种……飘浮形态只不过是他们生命周期内的某个过渡状态。他们是有感觉的，而这种感觉是以一种原始或本能的形式存在着。如果能允许我稍稍玩弄一下你们的语言，我想说重要的是，他们似乎明白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他们的支持。事实上莎娜和我发现他们这么拼命地飘动，并不仅仅是因为行为上的指引，更为真确的感觉像是在逃跑。”

　　No one felt a need to state the obvious: Praxis was a tectonic nightmare from which they all wished to awaken. The heat and stench of the cave only reinforced that fact. And if the cave was indeed a volcanic vent of some sort, it was no wonder the globes were anxious to leave.

　　没人觉得有必要去陈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普拉西斯是个梦魇，他们希望能从中醒来。这个炎热且散发着臭气的洞穴只能更加佐证这个事实。如果这个山洞确实是某种类型的火山口，那就难怪这些球体要急于离开这里。

　　Cabell, his face and glabrous pate beaded with sweat, was watching one of the smaller creatures now, as it bobbed its way toward the entrance. He couldn't help but be reminded of Tiresia's antigrav spheres, and he began to question if there wasn't some mysterious connection here.

　　卡贝尔的脸上和光秃的头顶上都挂满了汗珠，现在他正观察这些小生物中的一个，这个小球正来回移动着向洞口靠近。他不禁想起了泰雷西亚的反重力球，这让他开始怀疑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着某些神秘的联系。

　　Rick was watching the same sphere; but he was wondering just how many it might take to lift an Alpha to the edge of the Praxian envelope."Do they understand what we're asking of them·-the specifics, I mean."

　　瑞克正看着同一个圆球；但他疑惑的却是要多少圆球，才能将阿尔法战斗机抬到普拉西斯上的升限高度。“他们了解我们请求他们干什么吗？我指的是细节。”

　　Veidt hovered over to a position directly beneath a cluster of the creatures.

　　维特盘旋而上，到达了这一群生物的正下方。

　　"The mecha should lift off on its own power," Sarna answered for him."After that, Veidt and I will be able to herd the orbs into place."

　　“战机应该先靠自己的力量上升，”莎娜对他回答道，“在那之后，维特和我能让他们在指定位置聚集。”

　　Excited, Rick punched the palm of his hand. He swung around to Jack and Karen."Contact the GMU. Tell Vince to round up the Skull and the Wolff Pack. We've got to work fast and assemble a crew for the module."

　　瑞克兴奋地拳击手掌。他转向了杰克和凯伦。“联系GMU。告诉文森集合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我们已经有工作要做了，为太空舱集合一队人员。”

　　"Will we be heading back to base·" Karen thought to ask.

　　“我们要回基地吗？”凯伦问。

　　Rick shook his head."Give Vince our position. Tell him what we've learned." He glanced up at the globes, rivulets of sweat running down into his eyes."I want the base to come to us."

　　瑞克摇了摇头。“把我们的位置传给文森。告诉他我们了解了什么。”他向上看着这些圆球，汗水如小溪般流进了他的眼睛。“我想让基地来我们这。”

　　While members of the Sentinels hurried to break down the camp and ready the GMU for motion, Burak was breaking the news to Tesla. The Invid made him repeat it several times until satisfied he had all the details straight.

　　当哨兵成员正忙着拆除营地，为GMU的移动做准备时，巴拉克委婉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泰斯拉。因维德人让巴拉克一连重复了几遍，直到他掌握了所有的细节。

　　He had felt certain all along that he wasn't fated to end his days on Praxis, and now Burak had brought word that Hunter and the others had discovered a way to reach the orbiting drive module. With precious little time to spare, Tesla thought as he and Burak packed away the few belongings the Invid kept in his cell.

　　他始终坚信他的日子不会在普拉西斯上终结，现在巴拉克又带来了这个消息，那个瑞克和其他人已经找到一种方法，能让他们登上轨道上的驱动舱。可以节省下的宝贵时间很少，他一边思考着，一边和巴拉克收拾着牢房中的几样东西。

　　Ever since his earlier ingestion of the mutated fruits, his mind had been reeling, locked in a kind of revelatory state, where answers came to him full-blown, like short-lived explosions of light. He had been asking himself why the Regis had come to Praxis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estion that had been plaguing him on and off for months now.

　　从最初到现在，每当他食用那种变异水果后，他的大脑就会开始晕眩，就像是被锁在一种启示性的状态，突然间，答案会从中一涌而出，就像光线短暂性的迸发。他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瑞吉斯会首选来到普拉西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最近几个月他终于将其解开。

　　It was before the mutiny aboard the Farrago that they had encountered one another, when Tesla had landed on Praxis to choose specimens for the Regent's zoo. The Regis had given him a vague explanation then, and it didn't occur to him until much later on to question her responses. With the continual quakes to spur him on, however, and the aid of the fruits, the answer became obvious: she had come here to conduct further Genesis Pit experiments-part of her grand scheme to transmute the Invid race into something Tesla himself could not yet begin to imagine. Optera had been the site of the first Pits, where Tesla and most of the other evolved Invid were birthed. But the Regis's experiment there had almost doomed the planet; it had, in fact, touched off the initial search for secondary worlds she might employ. Abandoning Optera and the Regent, she had finally come to Praxis to hollow out new Pits deep in the planetary core. And of course that was why she had left the place-because her experiment was following the same course it had taken on Optera.

　　在法拉戈号发生兵变前的那段时间里，泰斯拉为了给瑞金特的动物园选取标本，踏上了普拉西斯的土地，在那里他们相遇了。但在那很久之后，他才向瑞吉斯提出了他的问题，而瑞吉斯也只给了他一个模糊的解释。然而，接二连三的地震启示了他，在那种水果的帮助下，答案终于浮出了水面：她来到这里是为了建造更大的起源坑，这是她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为了将因维种族改变成连他都难以想象的生物。奥普特拉上有着第一批起源坑，泰斯拉和大部分进化了的因维人都是在那里出生。但是瑞吉斯的实验差不多毁了那个行星；事实上，在她首次“再创世界”的实验中，这颗行星炸裂了。放弃奥普特拉后，瑞金特和她终于来到了普拉西斯，在这颗行星的内核深处开凿了全新的起源坑。当然，这就是为什么她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她的实验让这颗行星承受了与奥普特拉相同的一切。

　　Left. But for where· Tesla asked himself...

　　离开了，但前往何方？泰斯拉自问道……

　　He put a hand on Burak's shoulder as they were about to leave the room."You say they will be choosing a crew to pilot the first Alpha up to the module·"

　　当他们离开这个房间时，他把手搭在了巴拉克的肩膀上。“你说他们会选一队人去驾驶第一架与驱动舱接触的阿尔法战机？”

　　Burak felt the strength of the Invid's grip, and tried to shake it off, but could not."Are we going to die here, Tesla·" he asked in a faltering voice."Peryton, my people-"

　　巴拉克感觉到因维人强劲的握力，他试着想将其抖去，但失败了。“我们会死在这里，泰斯拉？”他吞吞吐吐地问道。“佩里顿，我的人民……”

　　"Quiet, you fool!" Tesla stepped through the doorway, glancing around to assure himself that no one was within earshot, then swinging back around to Burak."We won't die here-not if we're part of that crew, we won't."

　　“安静，傻子！”泰斯拉跨过门口，朝四周一瞥，确定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后，转向巴拉克。“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只要我们在那批队员中。”

　　Burak's face contorted."But how-"

　　巴拉克的表情扭曲着。“但怎样……”

　　"You leave that to me. I just need to know one thing." Tesla sniffed at him."Can you pilot that Spherisian module·"

　　“你把那个交给我。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特斯拉鄙视着他。“你能驾驶那个斯菲普斯的太空舱吗？”

　　"I suppose so," Burak said uncertainly.

　　“我想是的。”巴拉克不太肯定地说。

　　Tesla stretched out his thick neck."Then we're all set."

　　特斯拉伸出了他那粗粗的脖子。“我们准备就绪了。”





 第三章

　　In Admiral [Rick] Hunter's personal notes [recorded on Praxis], we learn of several discussions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Cabell and Bela regarding the issue of child-bearing among the Praxians.(Hunter himself was nonplussed to hear Bela refer to Arla-Non as her "mother.")[Bela] even allowed Cabell to tour the whaashi-"birthing center," or creche-although refused to enter it herself. It was understood that certain members of the Sisterhood were preselected to receive female "offspring," who were then raised as "daughters of the Sun." The Praxians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courtship, sexuality, or pregnancy; the "coupling rite" being a kind of catch-all mystery that was at the same time enticing and fearsome. Cabell, of course, was quick to see Haydon's hand at work.

　　从［瑞克·］卡特将军［写于普拉西斯星］的私人札记中可知，卡贝尔和贝拉之间曾就普拉西斯人的生育问题进行过数次探讨。（贝拉称雅拉侬为“母亲”，这让卡特自己也困惑不已。）贝拉甚至允许卡贝尔参观“瓦阿希”——生育中心，或育婴所——自己却拒绝进入那里。据了解，姐妹会组织预先挑选出特定成员，让她们接纳女性“后代”，日后将孩子们抚养成“太阳之女”。普拉西斯人对男欢女爱、十月怀胎这类事情没有概念；“配对仪式”是个囫囵的神秘谜团，既诱人又可畏。当然，卡贝尔一眼便看出了这都是海顿之手在起作用。

　　 A. Jow, The Historical Haydon

　　 ——A·乔伍《史观海顿》

　　Of all the worlds she had visited, this was the saddest, the Regis decided as she contemplated Haydon IV's cityscape from the uppermost tier of the Invid headquarters there. It was a small world, perfect in every respect, but with a heart as lifeless as the faceless beings who hovered across its surface and seemed to know one's every thought. The Regent liked to believe that he had conquered the place by cajoling his way into a position of absolute authority; but Haydon IV had seen many a would-be ruler come and go, while it itself remained unchanged, ungovernable, unreachable. It was one of the few open trading ports left since the Tirol-Optera war had spread like some contagion through the Quadrant; and as such Haydon IV enjoyed a semblance of peace. Still, the Regis sensed the presence of an incomprehensible evil here, far worse than the vulcanistic horrors her Genesis Pit experiments had unearthed on poor Praxis.

　　她造访过的所有星球里，数这个最糟糕。瑞吉斯在因维人总部的顶层注视着海顿四号星的城市景色时，这样想道。这是个小星球，每个细节都很完美，但它的内心死气沉沉，和那些飘荡在星球表面，没有面孔还能洞悉他人想法的居民们一个样子。瑞金特相信他靠假意亲善获得了这里绝对权威的地位，征服了这个地方；可海顿四号星见过很多想成为统治者的人们来来往往，唯有它自身保持原样，无法统治，难以企及。自从泰洛—奥普特拉之战瘟疫般蔓延到整个星区以来，它是仅有的几个开放贸易港之一；因此海顿四号星也拥有了和平的表象。但瑞吉斯仍然察觉到这里有种深不可测的邪恶存在，比在倒霉的普拉西斯星时她做的起源坑试验所引发的火山恐怖要凶险的多。

　　She had come to see for herself what the Invid scientists had found here, and now, as grateful as she was for the data they had supplied her, she could feel nothing but a kind of vague dread for the future, for the very path she had embarked on. Haydon IV's sophisticated scanners had picked up a trace of the Robotech Masters' course, and in effect pointed a way to Zor's ship with its matrixed Flowers. But the Regis's private samplings of the planet's vast store of metaphysical knowledge had revealed something of potentially greater import-a suggestion that she had been as self-deceived as the Regent had been. That her ostensibly evolved nature-along with her continuing efforts to search out the physical form deemed most perfect to embody her intellect-was but a carefully constructed delusion, self-generated and engineered to keep her from the real truth. And yet it was a truth she refused to contemplate, a mating she would not accept-one she was not at any rate prepared to accept.

　　她之前来这儿是为了亲自看看因维科学家们在这里的发现，而现在，除了她对他们所提供的数据满是感激之外，又对未来生出一片忧惧，认为自己已踏出的每一步都指向迷茫。海顿四号星精密的扫描器探测到了机器人统治者的一段航路，能够指向佐尔之船和船上的花儿母体。但瑞吉斯对这个星球庞大超自然知识体系的片段理解（私有的样品？）启示了潜在更为重要的事情——暗示出她像瑞金特那样已被自我欺骗。她的外表已经显示出肉体的进化，她还在继续努力找寻能够完美体现自己才智的身体形态——那只不过是精心构造、自生自造的的幻象，将她与终极真理隔离开。而且，这仍是她拒绝思虑的真理，不会接受的媾合——从未打算准备接受的媾合。

　　There would come a moment years hence when these truths would dawn on her like the primordial fireball itself, and the Invid Regis would willingly surrender the shackles of physicality and ascend; but just now, she chose to keep Haydon IV's revelations from her thoughts, and turn her attention to the Praxian woman who had requested audience.

　　这些真理如同原始火球（注：宇宙大爆炸理论中所有天体由原始火球的爆炸中产生。）般照亮了她的思想，多年后会有某个时刻，因维女王将甘愿放弃肉体的枷锁而升华；但现在，她将海顿四号星的启示摒离思绪，注意力转移到那个要求觐见的普拉西斯女人身上。

　　"This world is a paradise," the Regis said, turning from the spire's incomparable view, but gesturing to it nevertheless."I have traveled the Quadrant over, and never have I known such an exquisite place."

　　“这个星球是个天堂，”瑞吉斯说道。她从塔尖处无与伦比的视角转过身，手势依然指向那里。“我曾遍游这片星区，却从不知道这地方如此精妙。”

　　Arla-Non flashed her a scornful look, and tossed back a luxuriant mane of sun-bleached hair."Better a cave on Praxis than a palace here," she sneered."Every nerve in my body screams at me to beware this place, this planet. Every breath of its wind carries a lie."

　　雅拉侬轻蔑地瞥她一眼，一束日光漂白的浓密头发甩了回去。“普拉西斯的山洞也比这儿的宫殿强，”她嗤笑着说。“我身上每根神经都在叫唤，让我提防这地方，提防这星球。这儿的每阵风里都夹着谎言。”

　　She was tall and powerfully built, clothed in swaths of colorful fabric and knee-high boots of soft hide. Looking at her, the Regis couldn't help but be reminded of her own failed attempts to emulate that racial form, to please Zor...

　　她身形高大健硕，色彩丰富的带子裹在身上，脚穿及膝的软皮长靴。瑞吉斯看着她，不由得想起了自己曾失败地模仿她们种族的外形，来取悦佐尔……

　　"Is that fair·" the Invid Queen-Mother asked, an edge to her voice as she approached the Praxian."You knew nothing but hardship, and now you have luxury beyond the dreams of most beings."

　　“这公平么？”因维母后问道，她走近普拉西斯人，语调略带尖刻。“除了艰苦你一无所知，而现在你所享有的奢华，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梦境。”

　　"And you have Praxis," Arla-Non shot back.

　　而你把普拉西斯据为己有，”雅拉侬回击。

　　The Regis made an impatient gesture."You must learn to forget Praxis, as I have Optera. Your world is doomed."

　　瑞吉斯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必须忘掉普拉西斯，就像我忘掉奥普特拉一样。你的世界厄运难逃了。”

　　"So you continue to tell me. It is your way of decreeing that Praxis had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an Invid breeding ground."

　　“你还是继续对我这么说。这是你把普拉西斯定作因维育殖地的托辞！”

　　"Praxis will breed nothing but asteroids!" the Regis seethed."I cannot change the past, Praxian. Make your peace with this world, or live out your days in torment. I offer you no other choice."

　　“除了碎石小天体，普拉西斯育殖不出别的东西了！”瑞吉斯怒喝。“我改变不了过去发生的事情，普拉西斯人。要么和这个星球和平相处，要么就到外面去自己受折磨，我没有其它选择给你们。”

　　Without a word, Arla-Non spun on her heel and headed for the entrance to the spire's transport shaft; she stopped short of its triangular accessway."I can choose to fight you to the last, Invid."

　　雅拉侬一言不发，扭转脚跟，朝尖塔入口处的传送电梯径直走去；她在三角形的门廊尽头停住，开口道：“我可以选择和你死战到底，因维人。”

　　The Regis had her back turned, but the Praxian's words found their mark. She was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why the Regent had never regarded persuasion as a viable option where force could be employed. The Regis made note of it, promising death for the next beings who attempted to thwart her.

　　瑞吉斯转身背向她，但普拉西斯人的话切中了要害。她开始理解为何瑞金特能用武力解决时，绝不采用劝服手段。瑞吉斯记在心里，暗自发誓：今后谁若要阻挠她，则必许他死亡。

　　Praxis, meanwhile, was beginning to come apart.

　　与此同时，普拉西斯星，开始分裂。

　　Forced by ground swells, fissures, and rock slides into taking the long way around, the GMU arrived at the caves precious hours behind its projected ETA. But with the region's numerous caves and shafts to vent the planet's internal pressure, the land here had been spared some of the tectonic turmoil afflicting other areas. Nevertheless,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static charge, heat, and stench, and the cave that housed the orbs was fast becoming unworkable. The Skull had arrived hours earlier, and by the time Vince and Jean Grant, Janice, Rem, Wolff, Burak, and the others stepped from the mobile base, the rest of the core Sentinels were well into Rick's impromptu briefing. Several dozen orbs of varying size had already exited the cave, and were well on the way to their enigmatic deepspace destiny; but Veidt and Sarna had "persuaded" the stragglers to lag behind awhile longer. Kami and Learna had reported the emergence of yet more spheres from the cavern's internal chimney. Cabell speculated that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widen the access some, and thereby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additional creatures reaching the surface.

　　地面隆起、断裂，岩石滑坡，这迫使GMU基地绕了很长的弯路，在预计时点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抵达洞穴。好在这个地区众多的洞穴竖井释放了星球内部的压力，这里倒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遭受地壳震动之苦。不过空气中仍然充满了静电、热量和臭味，圆球们聚集的那个洞穴很快变得不宜工作。骷髅中队比他们早来几小时，当格兰特夫妇、贾妮斯、雷、沃尔夫、伯拉克等人从移动基地走出时，其余的哨兵同盟核心成员已经在认真听取瑞克即席所作的简报了。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圆球已经离开了洞穴，踏上了它们谜一般的深空宿命之旅；不过维特和莎娜成功“劝说”了那些掉队者们再多等待一会儿。卡米和莱亚娜报告了洞穴内部竖井出现了更多球体的情况。卡贝尔推测，将出入口拓宽些许，可能会增加更多生物到达地表的机会。

　　The plan called for the spheres to lift an Alpha with a crew of five clear through Praxis's suddenly albescent atmosphere. Once in space and under its own power, the mecha would complete the rendezvous with the drive module. When that was accomplished, the crew would drop the module into a lower orbit while the spheres continued to raise five-person crews. It was conceivable that the GMU would have to be abandoned, but at least the VTs and Hovertanks would survive. Although it sounded crazy the plan was straightforward enough; there remained, however, several variables to deal with. First, the Sentinels had no idea how many orbs might be required to lift a VT, or just how fast they would be able to raise it the requisite distance. An incorrect guess could leave the mecha hanging in space waiting for the module to complete another orbit, or, worse still, missing the thing altogether. Second, and equally problematic, the initial crew would have to be comprised of personnel capable of piloting the module into a lower orbit, and possibly-should the orbs for some reason withdraw their support-through a spacefold to Karbarra, or equidistant Fantoma. Third, someone was going to have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 orbs.

　　这计划要求球体们抬升一架阿尔法机和五名机组人员，穿透普拉西斯星突然变白的大气层。一旦进入太空，飞机会用自己的能量与动力模块完成会合。这任务完成后，该机组人员会将模块投向低一层轨道，同时，球体们要一次次不断地将新的五人机组抬上去。可以设想这计划将不得不抛弃GMU基地，但至少变形机和气垫坦克能存留下来。尽管听起来很疯狂，该计划十分清楚直接。不过，当中仍存在几个变数：其一，哨兵同盟不清楚抬起一架变形机需要多少球体的力量，也不知道抬到必要高度要花多少时间。猜测不准确的话，可能要让飞机在轨道上等待模块完成下一个运行周期，或者更糟糕，彻底错过了这玩意儿。其二，和上面的问题一样麻烦，首批机组成员要有人能操作模块将其变入低轨，还要有人能做空间折叠——万一圆球们不知何故撤回了支持，只有靠折叠才能回到卡巴拉或者等距离处的凡托玛。其三，必须有人要一直和圆球们保持联络才行。

　　This last issue had been decided by the time the GMU contingent joined the others near the cave entrance. Sarna was going to be in charge of mustering and instructing the creatures in their task. Veidt had simply said,"Sarna will do it," and no one argued the point. Rick now had the module in mind.

　　当GMU分遣队在洞口处和其他部队会合时，就对第三个问题做了决定。莎娜会负责召集并指示那些生物实施任务。维特只说了句：“莎娜来做。”其余人便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瑞克现在就只想着模块的事。

　　Most of the XT aliens were out of the running for this slot, except Veidt-who was needed down below to mind-link with the spheres-and Lron. Rick had doubts that the burly Karbarran could successfully pilot the ship through a jump; and although the module was Spherisian in design, neither Teal nor Baldan were qualified to handle it. Vince was needed for the GMU. That left only Lisa, unless...

　　除了维特和勒荣，大部分外星哨兵成员都在这任务的人选之外。但维特需要在下面和球体们连接思维（，所以他不能上天）。而且瑞克也怀疑勒荣这个鲁莽的卡巴拉人在折叠时会把飞船开坏（，所以他也不能上天）；尽管这模块是史菲利思人的设计，可不论是缇尔还是鲍丹，能力都不足以操纵它。GMU需要文斯留下。只剩下丽莎了，除非……

　　"Janice," Rick said suddenly,"can you handle it·"

　　“贾妮斯，”瑞克突然问道：“你能操纵它么？”

　　Burak almost volunteered, but Tesla restrained him at the last moment, gesturing him silent while everyone's attention was focused on Minmei's former partner.

　　伯拉克差点就自告奋勇了，但泰斯拉在最后的时刻压住了他，当其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明美的前任搭档时，他做了个让伯拉克安静的手势。

　　She nodded,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If it came down to a fold for Tirol, Lang would be delighted to find her aboard. She sensed Lisa looking at her, and gave her a tight-lipped but understanding look.

　　她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如果事情发展到要折叠去泰洛的地步，朗会很高兴看到她在船上的。她感觉到身上丽莎的目光，抿紧双唇用领会的眼神回望了她。

　　"Lisa·" Rick said, figuring he would be safer with a crowd around him.

　　“丽莎？”瑞克问道，认为身边有人支持的话会更妥当。

　　"I'm fine with your choice, Commander," she told him evenly."But just who do you have in mind to pilot the Alpha·"

　　“司令官，我同意你的选择，”她平静的对他说。“但是你认为该选谁驾驶阿尔法机呢？”

　　Rick looked around uncomfortably."Well, I think I'm the most qual-"

　　瑞克不安地环视四周，答道：“嗯，我想我是最合——”

　　Half-a-dozen voices interrupted him at once.

　　立刻冒出五六个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It's too risky," Max said, speaking for all of them."I'll go."

　　“太冒险了，”麦克斯代表了他们的意见，并说：“让我去。”

　　"Your place is with the Skull," Rick pointed out firmly, and everyone grumbled their agreement. Several of Max's squadron volunteered, including Miriya, but Rick rejected all of them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Then Jonathan Wolff stepped forward.

　　“你的位置在骷髅中队，”瑞克坚定地告诉他，其他人也低声附和。麦克斯中队的几名成员自愿报名，包括米莉娅在内，但瑞克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了他们。这时乔纳森·沃尔夫站了出来。

　　"I'm the logical choice," he said, addressing the circle."With Vince and Max, we'll still have our air-and ground-based forces intact in the event of a follow-up attack. One less tanker isn't going to influence things one way or another."

　　“合理的选择是我，”他对着围圈的人群发言：“有文斯和麦克斯的话，一旦发生后续袭击，我们还能保持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完整性。少我一个坦克兵不会影响大局。”

　　Rick had to smile at Wolff's attempt at humility; but Wolff's reasoning was sound."All right," he said at last,"you've got it."

　　瑞克对沃尔夫的谦恭之词不得不置之一笑；但沃尔夫的理由很充分。“好吧，”他最终说道：“这个位置给你。”

　　Just then Tesla began to shoulder his way to the center of the circle."Commander, I, too, would like to volunteer my services." He turned to the Sentinels, some of whom were already ridiculing him.

　　就在这时，泰斯拉用肩膀推出条路，走到围圈中央。“司令官，我也想请求效力。”他转向哨兵同盟，当中有些人已经开始讥讽起他。

　　"You've all seen how I can be made to cooperate. But now I wish nothing more than to demonstrate my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These four months have taught me a great deal about 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 and I would urge you all to begin to accept me as a member of your group, rather than a prisoner. Should the Regent's troops appear in Praxis-space, I will be there to foil them, much as I did in Tracialle."

　　“你们之前全都看到了如何能迫使我合作。但现在我除了希望展示自愿合作的诚意，别无他求。这四个月教会了我很多关于自由意志和自主决定的事情，而现在，我想要恳请你们所有人接受我作为你们的成员之一，而不是把我当成囚犯。万一瑞金特的部队出现在普拉西斯空间，我会出来迷惑他们，就像我在璀夏勒尔时做的那样。”

　　Rick looked up at the Invid, remembering what Lisa had told him of the Farrago's attack on the Karbarran city, and wondering whether Tesla was genuine or simply trying to save his own green skin. Rick asked him if he wasn't growing tired of his role-whether he had any reservations about betraying the Invid cause.

　　瑞克抬头看着这个因维人，一边回忆着丽莎在法拉戈袭击卡巴拉城市的时候告诫他的话，一边猜测泰斯拉究竟是真心诚意还是只为了保住自己那条性命。瑞克问他，如果他对这个角色还没感到厌倦的话，背叛因维一族的伟大事业是否还要什么条件。

　　"It seems to be my lot in life," Tesla said in a theatrical manner."Besides, I want this mission to succeed as much as the rest of you do."

　　“这看来是我命中注定，”泰斯拉用舞台腔说着：“此外，同你们其他人一样，我也想要这任务成功完成。”

　　Rick exhaled a short laugh."We appreciate that, Tesla. But intentions aside, I think you might be too...uh, large for the mecha."

　　瑞克哼地一笑：“我们理解这点，泰斯拉。不过就算不考虑你的动机，我也觉得你登机的话，个头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Too large!" Telsa said as though insulted."Put me in the Beta's cargo section, then." He sucked in his breath, as if to narrow his bulk, and waited, making an effort to will the right words into the Human's mind.

　　“太大了！”泰斯拉仿佛受到了侮辱：“那就把我放到贝塔机的货舱去。”他运了口气，像在缩小身量，之后静静等待着，仿佛在用自己的意志把愿望送入瑞克的思维。

　　"You think we can fit Burak and Tesla back there·" Rick asked Wolff hesitantly.

　　“你觉得能把伯拉克和泰斯拉塞进后面么？”瑞克犹豫地问沃尔夫。

　　Wolff sized up the Invid and the horned Perytonian, who was looking a bit peaked."Be a little tight, but I think we can manage them."

　　沃尔夫目测了因维人和长角佩里顿人的身材，佩里顿人外形高瘦。“有点挤，不过我看能安排他们。”

　　"Then let's hop to it," Rick said decisively.

　　“那就马上着手吧。”瑞克果断地说。

　　Tesla and Burak lingered for a moment at the hub of the sudden activity. The Invid turned partway toward his accomplice and spoke in a hushed voice.

　　人群一瞬间全都行动起来，泰斯拉和伯拉克踌躇了一会儿，因维人朝他的同伙略微侧身，轻声说道：

　　"Make certain you bring plenty of fruit aboard, my young friend. Destiny calls to us both."

　　“你得确保带足够多的果子上飞机，小伙子。命运召唤了我们两个人。”

　　On Tirol, too, things were off to a shaky start. During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truce negotiations, the Regent had thrown a kind of temper tantrum, which only Edwards recognized as being as false as the Invid himself. He had a perf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ster's aim, and so was hardly surprised to learn afterward that the XT had informed Dr. Lang and the council he would henceforth meet with Edwards only. The Regent had explained how difficult and alien it was for him to discuss terms with a body of representatives-especially when one of those twelve was a Zentraedi, with whom the Invid would never make peace. Once again Lang had tried to set himself up as ombudsman, and once again the Regent had rejected him out of hand. Edwards was the Human the Regent would talk to, and none other. Lang let the council know that he was against any one-to-one arrangements and insisted that his arguments be added to the record. But Edwards was delighted to hear that the council had overruled the scientist's objections and that Longchamps and the others were counting on him to see the talks through to their completion.

　　泰洛星上也是开局不利。和约谈判的首个回合，瑞金特便暴起狂怒，爱德华兹认为这只是假摄政王的诡计（瑞金特是假的，狂怒也是假的）罢了。他清楚地明白这个冒牌货的目的。随后，当得知这个外星人对朗博士和委员会要求只同爱德华兹会面时，他一点也不诧异。瑞金特起初解释说，面对一组代表团讨论条款对他而言既艰难又陌生，尤其是这十二人当中还有个血海深仇的天顶星人。于是朗又试图自己担任委员会代言人，瑞金特又立刻拒绝了他。瑞金特只想和爱德华兹谈，别人都不行。朗告诉委员会，他反对任何一对一的安排，并坚持要将自己的意见记录在案。不过爱德华兹高兴地得知委员会排除了朗博士的反对意见，隆尚还有其他人都指望着他来完成谈判。

　　Just now the simulagent and the traitor were seated across from one another in Edwards's spacious quarters aboard the SDF-3. The two of them had already put on quite a show in the fortress amphitheater, but here they were safe from the prying eyes of the council and free to speak their minds. Edwards had decided to play it close to the bone, and congratulated the Invid on his performance.

　　这时，替身和大叛徒在爱德华兹在SDF-3上宽敞的住所里，隔桌对面相坐。这两位在堡垒里的圆剧场已经卖力表演过一番，然而在这里，他们很安全，委员会没有偷窥的机会，可以想说什么便说。爱德华兹决定露骨一点，恭喜因维人的成功表演。

　　"Why, whatever do you mean, General·" the false Regent said after a short silence.

　　“为什么？你究竟什么意思呢，将军？”假摄政王沉默片刻后说道。

　　There was just enough hesitation in the Invid's response to reassure Edwards that he was dealing with an imposter, but it benefited him to play along."Your words for the council's scanners," Edwards told him."All that talk about how there's more than enough room in the Quadrant for both our races."

　　回答间的片刻犹疑足以使爱德华兹更确定眼前这人是冒名顶替，不过继续玩下去对他有利。“您对委员会那些抠字眼的家伙说的，”爱德华兹告诉他：“有关这片星区的空间够我们两个种族生活的那些话。”

　　"We are a reasonable people," the false Regent returned, sipping at the green grog he had brought with him.

　　“我们是讲道理的民族，”假摄政王回答他，啜饮着随身带来的绿色琼浆。

　　"Yes, of course, you are. I'm encouraged by the very fact that you've come to Tirol. There are some who didn't believe you would."

　　“当然，当然是了。您来到泰洛这件事让我十分鼓舞。有些人不相信您会来的。”

　　"And you·"

　　“那你呢？”

　　"Oh, I think you're capable of almost anything, Your Highness."

　　“哦，我认为您几乎无所不能，殿下。”

　　The Invid set aside his goblet and looked across the desk at Edwards."You speak boldly for one your size, Human. Are all those from your world so courageous·"

　　因维人把高脚杯放到一边，目光越过桌面直抵爱德华兹。“你个子不大，说话的胆子不小，人类。你们星球上的人都像你这么勇敢么？”

　　Edwards sat back in his chair and grinned."To a man."

　　爱德华兹在座椅上挺身后靠，咧嘴笑道：“无一例外。”

　　"And your weapons speak with equal power...But it intrigues me: how exactly did you come by your Protoculture systems·"

　　你们的武器的火力也同样够冲的……不过有一点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怎么得到史前文化系统的？”

　　"We took them away from the Zentraedi," Edwards said, leaning forward on the desk."They were annoying us."

　　“我们从天顶星人那里收缴的，”爱德华兹上身朝桌面前倾，说道：“他们非常讨厌。”

　　The simulagent studied his four-fingered hands."And you came here in search of their Masters·"

　　替身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一双四指大手。“你们来这里是找他们的统治者么？”

　　"We came here to finish the job, if you want the truth. Word had it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be showing up in our neighborhood, so we decided to take the fight to them instead. Save our planet the inconvenience of a backyard war."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把事情了结。有传言他们要出现在我们的邻域，所以我们决定来这儿打击他们，不让战争在我们星球的后院打起来。”

　　"Yes, but you seemed to have missed them."

　　“是啊，可你们看来错过他们了。”

　　"We'll catch up." Edwards shrugged."First we've got a little business here to take care of."

　　“我们会追上的。”爱德华兹耸耸肩。“我们得先把这里的一些小事情处理完。”

　　The Invid ignored the remark."Just where is your 'neighborhood,' General·"

　　因维人没理会他的话。“你们的‘邻域’在什么地方，将军？”

　　Edwards touched his faceplate."A long way from Tirol."

　　爱德华兹摸了摸自己的假面。“离泰洛很远的地方。”

　　"Yes, but where·"

　　“是的，可到底在哪里？”

　　"West of the Moon, east of the Sun."

　　“月之西，日之东。”

　　"You trifle with me," the XT said menacingly.

　　“你耍我，”外星人威胁地说。

　　Edwards shot to his feet and put both hands flat on the desk."And you waste my time! What are you after·"

　　爱德华兹猛站起来，双手平按在桌上。“而你在浪费我的时间！你到底要什么？”

　　The Invid met his glare."The return of the brain."

　　因维人迎着他的目光：“主脑还给我们。”

　　"In exchange for what·"

　　“用什么来换？”

　　"Your lives," the Regent hissed.

　　“你们的命。”瑞金特发出嘶嘶声。

　　Edwards laughed and walked away from the desk, only to whirl around and say,"You needed my help to eliminate a single Karbarran ship. And I know that your fleet is spread so thin you can hardly protect the worlds you've conquered. So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 can intimidate me now·"

　　爱德华兹大笑，从桌边走开，又转回身，说道：“连消灭一艘卡巴拉人的飞船，你都需要我的帮助。我知道你的舰队太分散了，连你已经征服的星球都很难保护。是什么让你认为自己此刻能威胁我啊？”

　　The Regent, too, was on his feet, filling one half of the room."I thought for a moment we were on the same side, General. But perhaps I was mistaken."

　　瑞金特也站起身，庞大的身躯占满半个房间。“我刚才有一阵子还以为我们在同一边，将军。但也许我错了。”

　　"You've already been more help to me than you know," Edwards told him."But the brain stays until you've got something better to offer me than threats."

　　“你给我帮过的忙比你知道的要多，”爱德华兹告诉他。“但主脑得留在这儿，直到你给我些比威胁更好的东西。”

　　"Your egotism will be the death of you," the Regent said from the door.

　　“你的自大会送了你的命。”瑞金特一边走向门口，一边说。

　　Edwards smiled as the door slid shut. Everything he said had been calculated to draw out the real Regent; talk was useless until then. But he had faith that his gambit would pay off. Eventually the Regent would show himself-in person or as before in the sphere-and when that day came, there would be much to discuss.

　　随着滑动门闭合，一丝笑意浮现在爱德华兹脸上。他说的每句话都精心算计，为了引出真正的瑞金特；直到那时，谈话才有用。但这个开局他有信心获得回报。最终瑞金特会现出真身的——当面也好，通讯球也罢——当这天到来时，还有很多话题要谈。

　　Incredible as it seemed, the armored Alpha was actually being carried aloft by perhaps three dozen orbs of mixed size, clustered like grapes beneath the mecha's swept-back wings and Beta-elongated fuselage. Cheering seemed a bit premature, but that didn't stop any of the still-grounded Sentinels from sending up exclamations of encouragement.

　　看起来不可思议，约六十个大小圆球正将重装甲阿尔法机（注：即阿尔法贝塔的合体机。）抬上空中，它们聚集在阿尔法的后掠机翼以及贝塔的加长机身下，如同葡萄串一般。尽管此刻一片欢呼显得有些为时过早，但仍在地上的哨兵们并不在意，仍不停地高喊鼓励之声。

　　The feat had required more orbs than anyone would have guessed-over a quarter of the number that remained in the cave, at last count-but Veidt, as promised, had been able to herd them under the hovering VT without much ado. Several of the creatures either didn't comprehend the Haydonite's telepathic instructions or thought better of them at the last moment and opted for solo flights into Praxis's cloudy and smoke-smudged skies. The others, however, rose quickly to the task, less like lighter-than-air balloons than anti-Galilean cannonballs. Cabell calculated that if the present rate of lift remained unchanged, the mecha would arrive at the Roche limit with ample time to rendezvous with the drive module. At that point, Sarna, copiloting the Alpha along with Jonathan Wolff, would bid the orbs what amounted to a "thanks and so long," and the VT would utilize its onboard computer and thrusters for guidance adjustments. Janice, Burak, and Tesla were squeezed together in the mecha's Beta hindquarters.

　　这工作所需要的圆球数量比大家猜测的都要多——最新统计出的留在洞中所有圆球数量的四分之一强。不过维特和允诺的一样，能够不费太多力气来管控它们抬升变形机。有几个球形生物要么是不能理解海顿人的传心术指令，要么是在最后时刻为自己打算，选择独自飞进了普拉西斯浓云烟幕的大气里。剩下的则很快加入行动，与其说它们像氢气球，还不如说像抵抗重力（反伽利略）的炮弹。卡贝尔计算如果按照当前的速度不变上升的话，飞机到达洛系极限（注：洛希极限是一个距离。它等于行星赤道半径的2.44倍。）时，会有充足的时间与模块会合。到那时，和乔纳森·沃尔夫一起驾驶阿尔法的莎娜，会给圆球们发出“谢谢，再见”的指令，变形机将依靠自身的机载电脑和推进器做导航调整。贾妮斯、伯拉克和泰斯拉则挤在后半部的贝塔机里。

　　Rick threw a couple of enthusiastic shouts to the Alpha before rushing off to join Vince and some of the others, who were already in the GMU's command center monitoring the mecha's progress and supplying its telemetry systems with updates gleaned from the base's scanners and data mainframes.

　　瑞克热情地对阿尔法机喊了几声，随后冲向GMU的指挥中心会合文斯等人，他们早就在那里监视飞机进展并为其遥测系统不断提供基地扫描器与数据主机采集的信息。

　　Wolff was on the net when Rick entered the command center."Everything checks out fine so far," he was telling Vince."It's like an elevator ride to the stars." The net was relatively clear, except for occasional bursts of static.

　　瑞克进入指挥中心时，沃尔夫正在通讯网络上。“一切都进展良好，”他告诉文斯：“就像一台开向星辰的电梯。”通讯相当清晰，偶尔有静电放电的干扰。

　　"Ask him if Sarna anticipates any disengagement problems," Rick said to Vince.

　　“问问他，莎娜认为脱离时有没有什么问题？”瑞克对文斯说。

　　"Uh, no problem," Wolff reported a moment later.

　　“啊，没问题，”沃尔夫片刻后汇报。

　　Rick leaned in to one of the console pickups."And Janice·"

　　瑞克弯腰察看一块控制屏幕：“那贾妮斯呢？”

　　"Here, Rick. We're doing all right." Thumping noises could be heard in the background."It's just a little close for comfort."

　　“我在这儿，瑞克。我们一切正常。”背景上嗵嗵传来很明显的噪音。“只是有点险。”

　　Rick made a mental note to tell Janice just how much he admired her."Sit tight, Janice. You're almost there."

　　瑞克暗暗记下，今后要告诉贾妮斯他有多么钦佩她。“坐稳了，贾妮斯。你快到目标了。”

　　Wolff and Janice acknowledged and signed off. Rick found himself crossing his fingers, something he hadn't done in years. He laughed in a self-mocking way, optimistic but oddly disturbed at the same time.

　　沃尔夫和贾妮斯应答后收了线。瑞克不自主地交叉手指，祈祷他们好运。他多年来一直没做过这动作，发觉后便自嘲地笑了出来，乐观与异样的不安同时在心中涌现。

　　Outside the base, members of the Skull Squadron and the Wolff Pack were beginning to prepare a second mecha for lift. This one was to include Lisa, Miriya, Cabell, Lron, and Crysta.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lightning flashes and all-but-constant peals of thunder. Praxis trembled underfoot like the SDF-3 during fold maneuvers. Even Cabell refused to speculate on how much time the planet had, but to a few of the Sentinels each minute felt like something to be thankful for.

　　基地外面，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正准备第二架飞机的升空。这架飞机上的乘员将包括丽莎、米莉娅、卡贝尔、勒荣和克里斯塔。大气里闪电密布雷声不绝。脚下的普拉西斯大地战栗不止，好似SDF-3在执行折叠机动一般。即使是卡贝尔也不愿推测这颗星球还剩下多少时间，但对一些哨兵成员来说，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值得感激。

　　Kami and Learna had yet to emerge from the orb cavern deep inside the region's now-floodlit central cave. The temperature had dropped considerably over the past half hour, and the air was breathable once more. Baldan and Teal had joined the Garudans to help keep count of the orbs, and with the first Alpha on its way, Jack, Karen, Rem, and Gnea appeared on the scene.

　　这时，中央岩洞已被泛光灯照亮，卡米和莱亚娜还没有从球体出没的那个洞穴现身。过去的半小时里，温度已经明显下降，空气又变得可供呼吸了。鲍丹和缇尔加入了嘎鲁达人，协助统计圆球数目。正当头一架阿尔法机在飞行途中时，杰克、凯伦、雷和妮雅出现在屏幕上。

　　Everyone watched as two golf ball-sized spheres wafted up out of the shaft to join their brethren, who were grouped in various locations along the vaulted ceiling. A veritable parade of overhead orbs stretched from here all the way to the mouth of the cave. Jack directed his light down into the shaft and asked Karen and Gnea to do the same. He had discerned some sort of movement perhaps eight feet down the well; one of the larger creatures was struggling to fit through the constricted passageway. Each time the thing would back off, two or three smaller orbs would bubble up and out of the shaft. The Sentinels had discussed various ways to enlarge the opening, but Rick was leery of employing explosives or lasers for fear the orbs would misunderstand their intentions. Jack couldn't, however, see any harm in spelunking down for a closer look.

　　大伙儿看到两个高尔夫球大小的圆球漂浮出竖井口。他俩正要去加入那些在拱形洞顶不同位置处集结的同胞们。头顶上的圆球们组成名副其实的游行队伍，从这里一直延伸到洞穴入口处。杰克将光束打入竖井，也请凯伦和妮雅照办。他察觉到在井下约八英尺处有动静；一个较大的生物正奋力从狭窄的通道挤出。每次它掉回去，都会有三两个小号的圆球冒出来钻出竖井。哨兵们讨论了多种方法来扩大出口，但瑞克对爆破或者激光等手段很谨慎，担心这会让圆球们误解了他们的初衷。杰克则认为，下去探探洞穴，应该没什么坏处。

　　While Gnea and Rem went rushing back to the GMU for cord and anything they could find in the way of rigs and harnesses, Baldan and Teal were off in a corner of the cavern exploring a different route down. It had occurred to the male Spherisian-earlier, when he had melded his hand with the cave wall-that there were peculiar forces at work in the depths of Praxis, and Teal, her arms buried to the elbow in rock, was affirming that now.

　　正当妮雅和雷冲回GMU取绳索等装备工具时，鲍丹和缇尔正在洞穴对面的角落探寻另一条向下的路径。此前，当这个史菲利思男人的手与洞壁融合之后，他突然想到一定有种特别的力量在普拉西斯地下深处起着作用。而现在，缇尔把手臂埋入岩石没到肘部，肯定了他的想法。

　　"The mineral content is most unusual," she reported analytically."Nothing like what we've experienced elsewhere on Praxis. It seems more a part of the planet's past than its present."

　　“这矿物的成分极不寻常。”她对他分析道：“和我们在普拉西斯上其它地方遇见的完全不同。看起来这更像这颗星球远古的东西，并不属于现在。”

　　"I sensed the same thing," Baldan told her, gesturing to the cavern's outcroppings and formations."These deposits have been exhumed from somewhere in the core, but in some unnatural fashion. They're not so much the result of the planet's vulcanism as they are the cause of it." Once again, Baldan pushed his arms deep into the wall."Perhaps I can travel the Crystal Highways here as we do on Spheri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tortured substrata of this world."

　　“我和你的感觉一样。”鲍丹告诉她，一边用手比划着洞穴中岩石出露的情况与构造。“这些矿床像是从地核挖掘出来的，但并非自然作用。它们既不是这星球上火山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其原因。”鲍丹又一次向洞壁深处推了推自己的手臂。“也许我能像在史菲利思上那样，走这里的‘水晶公路’，再和这个星球扭曲的内地层沟通一下。”

　　"It's dangerous," Teal said, pulling one of Baldan's hands from the wall."Praxis is destabilized.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re-form..."

　　“这很危险。”缇尔说，她穿过墙壁握住了鲍丹的手。“普拉西斯星不再稳定。你可能再也不能重新成形……。”

　　Baldan registered surprise at her concern for his well-being; it was unlike her."Then keep hold of my hand," he said as he began to meld the rest of his crystalline being with the glistening rock that formed the cave wall. Teal could see a portion of the wall assume Baldan's features in bas-relief; he seemed to smile, then disappeared entirely.

　　她的关心让鲍丹显露出惊讶之情；这可不像她。“那么，抓住我的手，别松开。”他一边说，一边将其余的水晶身体融入构成洞壁的闪亮岩石里。缇尔能看到洞壁的一部分显现出鲍丹的面容，如同浅浅的浮雕；他似乎面带微笑，之后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Good luck," she whispered, still grasping her friend's disembodied hand.

　　“好运。”她轻声耳语，仍然紧握着她朋友那只已抽空生命的手。

　　Elsewhere in the cavern, Rem, Gnea, and Karen heard Jack say,"There are thousands of globes down here! Enough to lift the whole damn base!" His voice rose from the shaft like that of an oracle."They're huge ones! We've gotta give them a way out! Tell Hunter-"

　　洞穴另一处，雷、妮雅和凯伦听到杰克说：“下面有成千上万的圆球！足够把整个该死的基地抬上天！”他的声音从竖井下升起，如同天启神喻。“他们都是超大个儿的！我们得给他们弄条出路！快告诉卡特——”

　　Just then a violent tremor hit the cave, erasing Jack's words and eliciting a shower of rocks and dirt from the grotto's ceiling. The orbs began an excited dance when the tremor passed, hastening toward the entrance in what seemed an inverted ball-bearing stampede. Karen was leaning into the shaft yelling Jack's name.

　　就在此时，洞中传来一阵猛烈的震动，打断了杰克的话语，洞顶的岩石和尘土纷纷落下。震动过后，圆球们兴奋地舞动起来，加快了朝入口处的进程，就像是带着球的人群踩着天花板狂奔一般。凯伦朝井内探身，呼喊着杰克的名字。

　　"I'm okay," he yelled back at last."Just took a spill off the rope. I'm on a ledge or something. Seems to be some kind of cavities down here...One of you better come down-and bring more light."

　　“我没事，”他终于喊了回来。“就是从绳子上掉下来了。我这里好像是个矿脉。底下好像有一些蚀洞……你们最好下来一个人，多带些光源。”

　　Teal had been knocked to her knees by the force of the quake, but she had managed to keep hold of Baldan's hand and forearm. She twisted around in time to see Kami and Learna picking themselves up off the floor. Then she saw Baldan's face manifest in the wall: he looked terrified.

　　地震的力量击倒了缇尔，她双膝跪地，但还是尽力抓住了鲍丹的手和前臂。她扭转身体，刚好看见卡米和莱亚娜从地面上爬起。随后，她看见鲍丹的面孔显现在洞壁上：他看来十分恐惧。

　　"What· What is it, Baldan·"

　　“是什么？那是什么，鲍丹？”

　　His stone mouth formed the word Invid."They've performed a horrible experiment here, brought back creatures from the planet's past-like these globes, but terrible ones also. You must hurry and warn the others. These creatures-"

　　他的岩石嘴巴吐出了“因维人”这个字。“他们在这儿做了恐怖的实验，将这个星球古代的生物带了回来——比如这些圆球，但还有更可怕的。你必须快走，警告其他人。这些生物——”

　　"But you can't expect me to leave you here!" Teal was aghast.

　　“可你别指望我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缇尔惊呆了。

　　"I'm trapped," he told her."It's no use."

　　“我被困住了，”他告诉她。“没用的。”

　　Teal tugged on his arm."Don't-" Then she looked down and noticed a fissure in the wall that hadn't been there before the tremor.

　　缇尔拉住他的手臂。“别——”她低头往下看，发觉洞壁上出现了地震前没有的一条裂缝。

　　"Baldan..."

　　“鲍丹……”

　　"Hurry," he insisted.

　　“快点。”他坚持道。

　　Reluctantly, she let go of his arm. And as she turned to leave, she heard Karen scream from across the grotto.

　　她不情愿地松开了他的手臂。当她转身要走时，她听到了凯伦从洞穴那头发出的尖叫。

　　"It's Jack and Rem!" a wide-eyed Karen was saying when Teal approached her. Kami, Learna, and Gnea were trying to calm her."Something's taken hold of them!"

　　“杰克和雷！”凯伦瞪大双眼，望着走向她的缇尔说道，卡米、莱亚娜和妮雅正努力让她安静下来。“他们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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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sychohistorian] Constance Wildman would have us believe that the Robotech Wars were nothing more than a series of incestuous struggles and Freudian-inspired rivalries-the Master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Zentraedi; the various intrigues that blossomed around "primal goddess" Lynn-Minmei; the Flower as grail, nutrient mother's milk...And she adduces the Regis-Tesla-Regent triangle to strengthen her case; for where else "do we find a more perfect archetyp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bellious son who wishes to kill the father and possess the mother·" To which one might be tempted to answ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or and Haydon.

　　［心理历史学家］康斯坦斯·怀尔德曼要让我们相信，几次宇宙大战只不过是一系列乱伦冲动和弗洛伊德式对抗——统治者和他们的“孩子”天顶星人；围绕着“初始女神”林明美所萌发的色欲；花儿如同圣杯、富有养分的母乳……她引用瑞吉斯—泰斯拉—瑞金特的三角关系来支持她的论断并发问：究竟在何处“才能找到比这个叛逆之子弑父娶母更完美的典型？”如若有答案的话，那便是：佐尔与海顿之间的恩怨。

　　 Footnote in Reedy Kahhn's Riders on the Storm: The Regent's Invid

　　                                 ——摘自丽迪·卡恩《风暴骑兵：瑞金特的因维一族》的脚注





　　"And you actually threatened Edwards·" the Regent's voice screamed through the communicator."You fool! You were supposed to entice him, not drive him further from my grasp."

　　“你真地威胁爱德华兹了？”通讯器上传出瑞金特的尖啸声：“你这个蠢材！派你去是为了引诱他，而不是把他从我的掌控中赶走！”

　　In his quarters on the fleet flagship, the Invid simulagent gulped and found his voice."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information out of him-as you yourself requested. But he wouldn't reveal anything about his homeworld. And worse still, he didn't seem to believe me when I spoke of the power of our empire."

　　因维替身正在旗舰上的寓所里。他噎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我只是尽力从他那儿套取信息——按您自己的要求。但他一点也不肯泄露自己母星的信息。更糟糕的是，当我谈到我们帝国的国力时，他似乎不相信我。”

　　The Regent made a sour expression."Well, how could he, coming from the likes of you· Do you know nothing of subtlety· Have you forgotten all that the brain taught you about intelligence gathering· It's as though you've made up your mind to deal with the Humans in your own sloppy fashion, when your mission was to be my eyes and ears. Not my mouth!"

　　瑞金特面色愠恼。“嗯，就你这副样子，他怎么可能会相信？你一点微妙都不懂吗？难道你忘了主脑教给你如何搜集情报了吗？你这么干看来就是决心要用自己草率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人类，可你的任务是为我听为我看，不是为我说！”

　　The simulagent winced, and turned to see if any of the soldiers were laughing behind his back. How could he begin to explain what he was going through-how the feel of power had worked its own magic on his mind, a magic that outweighed any concerns for diplomacy or "subtlety." But he kept these things tucked away from the being he was born to answer to, and instead thought to address the Regent as one might expect a servant to behave.

　　替身往回缩了一下，又转身看看身后有没有士兵笑话他。他如何才能开口解释自己的经历呢？如何解释那权力的滋味已在他头脑里施展了魔法，份量超越了所有的外交或“微妙”呢？但他还是决定把这些感受裹藏起来，不让瑞金特这个自己生来就要为他汇报的人知道。他反而以仆从的举止对瑞金特说道：

　　"I apologize, Your Highness. It's these Humans...they confuse me."

　　“向您致歉，殿下。是这些人类……让我糊涂了。”

　　"Yes," the Regent told him, softening his tone some,"I can understand that much. But I begin to wonder about this Edwards. It strikes me that perhaps he has seen through my ruse-no thanks to you."

　　“好的，”瑞金特对他说，语调有所缓和：“我还是能理解的。但我对这个爱德华兹产生了好奇。我忽然想到他可能看穿了我的策略——倒不是由于你的缘故。”

　　The simulagent lowered his snout to the communicator remote."Tell me how I can make amends. I am but your humble servant."

　　替身朝着远程通讯器垂下自己的尖嘴：“告诉我该如何弥补，我是您卑微的仆人。”

　　The Regent wagged a finger."And it would profit you to keep that in mind." He showed the sphere the palms of his hands."Why does everyone feel they can think for themselves· First my wife, now you...Only Tesla served me well." He waved his hands in the air."Arg, this whole affair is my fault anyway, sending a servant to do a conqueror's work." The Regent adjusted his robes."I want you to return to Optera. There's nothing more you can do on Tirol, and if I permit you to stay any longer, it's likely you'll undo something."

　　瑞金特一只手指摇了摇，说：“你只要把这个记在心里，就对自己有好处。”他伸出两只手掌朝通讯球展示着，“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能够为自己考虑？先是我的妻子，现在是你……只有泰斯拉曾为我好好尽力。”他又朝空中挥舞起双手：“啊，这整件事终究是我的错，派个奴仆去做征服者的工作。”瑞金特整理了一下长袍，“我要你回奥普特拉。在泰洛你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要是我允许你在这里多待一阵子的话，你很可能会给我帮倒忙。”

　　"But, Your High-"

　　“可是，殿——”

　　"Don't argue with me! We can do without the captured brain a while longer, and there are other ways to extract the information we want about the Masters, the Matrix, and the Humans' homeworld. Better to let the situation on Tirol deteriorate of its own accord. Then Edwards and I will talk." The Regent's eyes stared out from the sphere, gazing coldly at his simulagent."You may have my looks"-he sighed-"but you certainly lack my talents."

　　“不要和我争辩！没有那个被俘虏的主脑，我们仍能坚持一段时间，还有其他办法能提取我们想要的关于统治者、母体、人类母星的信息。最好让泰洛的局势自行恶化。到那时爱德华兹将会和我对话。”瑞金特的双眼透过通讯球冷冷地盯着他的替身。“也许你有我的相貌，”——他叹息道——“可你的确没有我的本事。”

　　Rick slammed his hand down on the console-mike stud and shouted Wolff's call sign into the pickup. One minute Jonathan had been reporting that all signals were go for disengagement, and the next thing anyone knew he was saying something about the Beta having separated from the VT. And now the GMU seemed to have lost contact with both components.

　　瑞克重重地把手拍在控制台的话筒柱上，对着拾音器大喊沃尔夫的呼号（注：在无线电通讯中，呼号是电台的名称和代号，是识别空中无线电波发射的标志之一，即后文所提的升星）。一分钟前，乔纳森正报告一切就绪可执行脱离，但之后大家便听到他说什么贝塔已经从变形战机上分开的事情。而现在GMU看来已经和阿尔法贝塔两机都失去了联络。

　　"Rising Star, come in," Rick urged."Wolff! Respond. What's going on up there·" He swung around to Jean and Vince, who were busy at adjacent consoles."Anything·"

　　“升星，快回答，”瑞克催促道：“沃尔夫！快回答！上面发生什么事了？”他转身去看吉英和文斯，他俩正在紧邻的控制台上繁忙工作。“有什么进展？”

　　Jean swiveled to face him."Too much cloud cover for a visual on the Beta, but scanners show it on an accelerated course for the drive module. The Alpha's way off the mark. We should have some data soon."

　　吉英扭头面对他说：“云量太多，无法看到贝塔。但扫描器显示，它正在前往驱动模块的航线上加速。阿尔法偏离了目标。我们会很快获得一些数据的。”

　　"Was it the globes·"

　　“是圆球的原因么？”

　　"Can't tell, Rick," Vince said without turning around.

　　“不好说，瑞克。”文斯头也不回地回答。

　　Just then Wolff's voice crackled into life through the room's speakers."-actly sure what happened. Sarna was just passing along instructions to the orbs, then all of a sudden the Beta broke away. We're way off course. Can you give as a new heading·"

　　这时，沃尔夫的声音喀喇喇地从扬声器传了出来：“——确切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莎娜当时正给圆球们发送指令，随后贝塔就突然分离了。我们正偏离航线。你能给我们新航向么？”

　　"Coming up," Rick answered him."Do you have any traffic from Janice·"

　　“马上就好，”瑞克回答。“你和贾妮斯通话了吗？”

　　"Negative, Rick. I can't even get a fix on the ship."

　　“没有，瑞克。我连贝塔的方位都不知道。”

　　"She's closing on the module, Jonathan," Vince said."Any guesses·"

　　“她正接近模块，乔纳森。”文斯说：“你能推测出什么吗？”

　　"Not right now."

　　“现在还不行。”

　　Rick was about to add something when the hatch hissed open."We've got troubles, sir," a Skull pilot announced.

　　瑞克正想再说点什么，舱门嘶嘶地打开了。“我们有麻烦了，长官。”一名骷髅中队的飞行员报告。

　　"We're aware of it," Rick said, more harshly than was necessary.

　　“我们知道了，”瑞克回答，语调有些过于严厉。

　　The captain took a puzzled look around."No, sir, in the caves. We're under attack."

　　这位机长疑惑地四望，又说：“不是的，长官。是在洞穴，我们正遭遇袭击。”

　　"Attack· From what·" Rick notic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oman was covered with dirt. Her face was smeared with some unidentifiable black fluid or grease.

　　“袭击？从哪里来？”瑞克这时才发现这位女机长身上盖着一层灰土。不知名的黑色液体或油污抹脏了她的脸。

　　"Uh," the pilot stammered,"you're going to have to decide for yourself, sir."

　　“啊，”飞行员结结巴巴地说，“您得自己看看才能知道，长官。”

　　Rick and the pilot left the base at a run. Outside, Rick saw scores of orbs streaming from the mouth of the cave. Veidt and a handful of Praxians and mecha pilots were doing their best to calm the creatures, but Max and Miriya, along with half the Wolff Pack, were nowhere in sight.

　　瑞克和这位飞行员奔跑着离开基地。外面，瑞克看到几十个球体从洞穴开口处涌出。维特、几个普拉西斯人以及几个战机飞行员都在尽其所能让生物们安静，但麦克斯、米莉娅以及沃尔夫战队的半数队员都不在视线之内。

　　"In here, sir!" the pilot was shouting, motioning to the cavernous entrance.

　　“这儿，长官！”女机长大喊，指向洞穴入口。

　　The floor of the cave was shaking, and Rick heard low rumbling sounds he initially attributed to tectonic tremors; then he realized that he was hearing explosions. These grew more concussive as he neared the grotto.

　　洞底摇晃着，瑞克听到低沉的隆隆声，起初他以为是地壳震动声，随后他意识到还有爆炸声传来。他接近洞穴时，震动越来越明显。

　　The place was in a state of near pandemonium, dozens of orbs bobbing along, underlit by intense flashes of explosive light that was pouring out from holes and shafts in the floor; strident voices raised above the clatter of weapon fire; and something else-a kind of shrill, clacking noise, as eerie as it was loud.

　　这里混乱如魔窟，阵阵爆炸引起的强烈闪光从地面洞口和井口下方射出，照亮了几十个不停跃动的圆球；刺耳的人声交杂在武器开火的咔咔声里；还有别的——尖锐的哔哔剥剥声，既响亮又阴森。

　　Rick glanced around,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ings. Karen Penn was off in a corner, terrified, although Kami and Learna were by her side. Teal stood some distance from them, alone near what looked to be a limb of rock. Gnea and Bela were carrying coiled lengths of cord toward a shaft opening; close by were a couple of Perytonians and a few men from Wolff's team, donning gas masks and strapping on web-gear ammo packs.

　　瑞克环顾四周，想理清这里的情况。凯伦·潘在对面的角落，尽管卡米和莱亚娜站在她两侧，她还是吓坏了。缇尔离他们稍远，独自站在一块手臂般的岩石突出处。妮雅和贝拉背着卷好的长绳朝一个井口走去；近处是两个佩里顿人和沃尔夫战队的几名战士，戴着防毒面具，身上缠着弹药带。

　　Without warning someone thrust a Wolverine into his hands.

　　一句提醒也没有，有人往他手里猛塞了支金刚狼。

　　"Max!" Rick said, whirling around."What's-"

　　“麦克斯！”瑞克迅速转身，问：“怎么——”

　　"Cover up," Max cut him off. He tossed Rick a mask and trotted off toward the shaft, cradling an Owens Mark IX mob gun."Jack and Rem are trapped down there," he called over his shoulder."We've killed a bunch of them already, but they just keep coming!"

　　“戴好，”麦克斯打断他。他扔给瑞克一个面具，朝井口小跑过去，抱着一支欧文斯9型防暴枪。“杰克和雷陷在下面了，”他扭头说：“我们已经干掉几个了，可它们源源不断地过来！”

　　"Killed a bunch of what· Who keeps coming·"

　　“干掉几个什么？谁源源不断地过来？”

　　At the opening, Max pulled down his respirator and hooked on to one of the cords that had been lowered into the shaft."Ready·" he shouted above the din from down below. Breathless, Rick followed his lead, and the two of them took to the rigs.

　　在井口，麦克斯拉下面罩，抓住一根垂到井下的绳子。“准备好了吗？”他大喊的声音压住了洞下传来的噪音。瑞克摒住呼吸，跟在麦克斯后面，两人顺着绳子溜了下去。

　　A moment later, on the floor of an enormous sublevel room, Rick was certain they had overshot their mark and landed in hell. In the strobing light he could see they were standing on the rim of a massive well that seemed to drop straight down to the planet's molten core. Here, too, the ceiling was covered with orbs-most of them of greater size than any he had seen on the surface; but it was the creatures crawling up out of that well that had left him speechless. They might have been Hovertank-size spiders, except for their eyestalks, double-tiered segmented bodies, and front-facing mouths. And if they weren't the devil's own creation, Rick decided, then he didn't ever want to meet their maker. For no god could have loved so hideous and evil-looking a beast.

　　片刻后，二人进入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站在地面上，瑞克一时间觉得自己必定是打偏了目标，错进了地狱。在阵阵频闪的光线里他看到他俩正站在一口巨井的边缘，这井深不可测，仿佛直通普拉西斯的熔融地核。这儿的天花板也一样覆满圆球，绝大多数都比地面上他所见过的圆球要大；但是让他目瞪口呆的是正从井里往上爬出的生物。它们有气垫坦克那么大，形似蜘蛛，但是它们长着眼柄，双层身躯分节，嘴巴朝向正前方。瑞克心想，无论是谁造就了这些怪物，就算他不是魔鬼，我也不想见他。没有神祗会喜欢形貌如此丑陋邪恶的虫豸。

　　It thrilled him to realize that the black stickiness coating the cavern's floor was blood from these things, but even that was not enough to wash the fear out of him. He remembered reading somewhere that there was an actual endogenous terror hormone certain creatures gave rise to in the human body; and indeed he seemed to remember them in some primal corner of his mind. But then he suddenly recalled where he had actually seen them: they were the creatures an ancient and unknown Praxian hand had depicted on the cave's walls!

　　他意识到洞穴地面上的黑色粘液正是那些家伙的血，心中激动了一下，但这不足以洗清他心中的恐惧。他记起在哪里曾读过某些生物会使得人类体内的内生恐惧荷尔蒙（注：即肾上腺素类物质）含量上升；他又有印象，自己头脑某个原始角落里曾有它们的身影。突然间，他想起来（实际上在哪里见过这些怪物）了：这正是洞壁上那些古代普拉西斯人之手绘制出的生物！

　　Tesla was amazed by the Human female's strength. He had finally succeeded in dragging her backward into the Beta's cargo space and now had both of Janice's seemingly frail wrists firmly clasped in his own hands, but it had been a struggle all the way. Burak, meanwhile, had slid forward into the cockpit seat to handle the controls. The drive module was looming into view through the VT's canopy, right on schedule, and theirs for the taking.

　　这个人类女性的力量让泰斯拉十分讶异。他终于成功地将她往后拖到贝塔机的货舱，现在又用自己的双手钳住她一双看似纤细的手腕，但这都经过了一番搏斗。与此同时，伯拉克溜到前面的机舱座位，操纵起控制器来。透过变形机的机舱罩，驱动模块已经在眼前若隐若现，完全符合预定时间，让他们唾手可得。

　　"Welcome to our crew," Tesla was saying to the still-untamed female."Glad to have you aboard." Jonathan Wolff's urgent voice could be heard over the open net.

　　“欢迎加入我们的机组，”泰斯拉对仍在挣扎的女人说道。“很高兴能有你在机上。”而在开放通讯网上仍传来沃尔夫急切的声音。

　　Janice twisted around, almost breaking free of his hold, and glared at him."Is this any way to treat a guest·"

　　贾妮斯扭动着，差点脱开了他的控制，瞪着他说：“你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

　　"If I let you free, will you promise to behave·"

　　“要是我放开你，你能保证听话么？”

　　Janice gave her head a defiant toss."Try me."

　　贾妮斯蔑视地扬起头，答道：“试试看啊。”

　　Tesla eased his grip, and the android everyone thought a woman lunged for Burak's neck. Tesla pinioned her arms and threw her roughly against the aft bulkhead; he was pleased to see some of the fight go out of her.

　　泰斯拉刚松开手，那个外人都以为她是人类女性的人造人朝伯拉克直扑过去。泰斯拉捆住她的双臂，粗暴地把她抛向机尾舱壁；他很高兴地发现她的斗志已经有些松懈。

　　"Burak," Janice said weakly, one hand to her head."What's your part in this· I can't believe you'd leave your friends to die back there."

　　“伯拉克，”贾妮斯虚弱地说，一手扶着自己的头。“你在这里算什么角色？我不能相信你会把你的朋友抛弃在那儿，任他们去死。”

　　Burak showed her his profile, velvety horns and heavily boned brows accented amber in the display lights."It's the only way I can help free my planet," he offered."You can't understand-"

　　伯拉克侧面对她，茸角与突出的眉骨在显示屏的光线下勾勒出琥珀色的轮廓。“只有这样我才能帮助我的星球重归自由。”他答道：“你不会明白的——”

　　"Enough of this," Tesla interrupted, taking stock of the wounds Janice's fingernails had opened on his arms."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re doing. And shut down the comm," he added, gesturing to the net switch.

　　“够了，”泰斯拉打断了他的话，一边端详着自己手臂上被贾妮斯的指甲划破的伤口。“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关掉通讯器，”他补充道，朝通讯网的开关挥了挥手。

　　The crystalline-shaped Spherisian module filled their view now, eclipsing the stars. Burak matched the Beta's course to the module's seemingly slow-motion end-over-end roll, and began to maneuver the mecha along the drive's scorched and much-abused hull. He utilized the onboard computer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module's own, and within minutes the docking-bay hatch was opened; the Beta was home free.

　　晶体形状的史菲利思模块在他们视野中越来越大，遮住了点点星光。模块以慢动作节奏头尾翻滚着，伯拉克调整贝塔机的航线使之协调一致，并开始沿着模块烧焦破损的外壳做机动动作。他利用贝塔的机上电脑与模块的电脑通讯，几分钟后，停机舱舱门打开；贝塔机笃定能驶入飞船了。

　　When the bay had repressurized, the trio climbed from the Beta cockpit and eventually found their way to the bridge. Tesla carried Janice the entire way, bear-hugged to his huge chest like some sort of stuffed toy he couldn't live without. Burak lugged along the mutated fruits he had smuggled aboard the VT before liftoff.

　　飞船舱内重新加压后，三人从贝塔机机舱爬出，最终找到了通往舰桥的路。泰斯拉一路上都抱着贾妮斯，好似胸前抱着个极心爱的毛绒玩具，若要丢了便活不下去。伯拉克则边走边费力拖着一包变种果子，变形机上天前他就将果子偷运了进来。

　　The Invid was feeling omnipotent-not only because he had so easily outwitted the Sentinels, but because he would soon be on his way to Optera for the face-to-face encounter with the Regent he had so often envisioned these past periods. The fruits from Karbarra and Praxis had, so he believed, rendered him superior to the monarch he had once served as soldier and would-be son. And now it was time for the Regent to step aside and grant him his due position as leader of the Invid race. Tesla had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it took more than mere strength to lead; it took insight and vision, and these gifts were his in abundance.

　　这个因维人产生了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不只是因为他智胜了哨兵同盟，还因为他将很快踏上前往奥普特拉的路上，和瑞金特面对面地相会。之前这段时间里，他曾不断地想象这场会面。过去他充当过这位君主的战士，并自诩为他的儿子，但他相信，卡巴拉和普拉西斯的果子，已经给了他超越瑞金特的能力。现在正是瑞金特让出位子并授予他应得的因维之族领袖地位的时候了。泰斯拉开始领悟，领导族群需要的不只是单纯的力量，还需要洞察力和见识，而这两样才能他都充分具备。

　　But as they arrived at the drive's control room, some very real problems presented themselves, eroding Tesla's fantasies and summoning an anger from his depths.

　　但当他们到达驱动模块的控制室时，出现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这侵蚀了泰斯拉的白日美梦，召唤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愤怒。

　　"But you told me you could astrogate this ship!"

　　“可你告诉过我你能驾驶这船宇宙飞行的！”

　　With a gesture of helplessness, Burak turned from the starmaps and spacefold charts he had called up on the Spherisian guidance monitors."I thought I could, but now..."

　　伯拉克从史菲利思导航监视器上调出的星图与空间折叠图前转过身，做了个无助的手势，说道：“我以为自己能行，可现在……”

　　Tesla stormed over to him and began to scan the screens, puzzling over the datascrolls. He pointed a thick finger at one of them."Here. Here is Optera."

　　泰斯拉对他大发雷霆，自己开始搜索屏幕，辨认起数据来。他用一根粗大的手指指向其中一条。“这里，奥普特拉在这里。”

　　Burak's eyes opened wide."Optera! But, Tesla-Peryton, we're going to Peryton."

　　伯拉克双眼圆睁，说：“奥普特拉！但是，泰斯拉——佩里顿，我们要去的是佩里顿。”

　　Telsa pushed him aside."In due time," he said absently."First there is something I must attend to."

　　泰斯拉把他推到一边。“时机到了再去，”他敷衍着：“先去那边，我有事情必须处理。”

　　Burak steeled himself."Then attend to it without my help."

　　伯拉克刻意冷酷地说：“那就自己去处理吧，我不帮你。”

　　Tesla made a violent motion with his hands, but checked himself short of the Perytonian's neck, taking him instead by the shoulders, fraternally."Of course, my dear. To Peryton, then." Tesla's hands urged Burak down into one of the acceleration seats."Now, why don't we try to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step by step. Let's just say for example's sake that we did want to fold for Opteraspace...Now, how would we do that, my friend...·"

　　泰斯拉的双手猛地朝着佩里顿人的脖子掐去，但快接近的时候，他抑制住自己，手改变了方向，朝肩膀压下，仿佛兄长一般。“当然了，亲爱的朋友。那么，我们去佩里顿。”泰斯拉用手把伯拉克按在一个加速座椅上。“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事情一步步地弄清楚呢。让我们就是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要想折叠到奥普特拉空间……现在，我们如何去做呢，我的朋友……？”

　　Janice took in the exchange from across the room. The two mutineers had all but forgotten about her, so it was easy enough to jack into the drive's systems while their attention was focused elsewhere. In a short time she had completed her bit of cybernetic magic. No matter what they fed into the ship's astrogational computers now, the module was locked on course for the Fantoma space system.

　　贾妮斯弄明白了房间那头的争论。两个叛变者已经忘了她，于是利用他们注意力正集中在别处的机会，她可以轻易地入侵驱动系统。很快，她便完成了那点控制工程魔术。现在，不管他们往这艘船的导航电脑里馈送什么样的数据，模块已经锁定了前往凡托玛空间的航线。

　　Janice smiled to herself, wondering how Tesla would take to surprises.

　　贾妮斯暗自微笑，想知道泰斯拉会如何面对这份“惊喜”。

　　At first it was believed that Baker and Rem had been captured or eaten by the bristly eight-legged crawling nightmares delivered up from the Praxian netherworld; but subsequently the Sentinels found that their two teammates were simply being detained-the word someone from the Wolff Pack had used. Jack and Rem had been probed and manhandled, but apparently were safe. It seemed that the arachnids-Gnea and Bela had a name for them no one could pronounce-had no taste for meat. Moreover, the creatures weren't on a feeding frenzy at all-nor, for that matter, were they interested in counterattacking the beings who were busy lancing them with lasers and rockets. Like the orbs, these living anachronisms-unseen on Praxis for millennia-were attempting to flee the storms that burned at the planet's transformed core.

　　起初大家以为贝克和雷被这些从普拉西斯底层送来的八腿刚毛爬行恐兽捕获或者干脆吃掉了；但随后哨兵们发现这两位队友只是在下面被“扣留”了——这个字眼是沃尔夫战队的某人用的。杰克和雷被探查时也遭到了粗暴对待，但看来还算安全。看来这些蛛形生物——妮雅和贝拉用一个外人不会发音的专名来称呼它们——不喜食肉。还有，那些生物完全不处于捕食狂躁期——谈到这里，其实它们对忙于用激光和火箭炮投向自己的人们也没有反击的兴趣。和圆球们一样，这些与时代不合的生物们——在普拉西斯星上有成千上万年都未曾出现过——正努力逃离这场燃自普拉西斯星已变形地核深处的烈火风暴。

　　Rick was long past his initial fright, but the sour taste of fear remained in his mouth. It struck him as odd that while in his day he had fought fifty-foot giants and walking slugs, ridden into battle alongside humanoid clones, ursine warriors, and amazons on Robotsteeds, he could experience such utter terror at the sight of giant spiders. Maybe, he had decided, it was the very mindlessness of the creatures; after all, even the Invid weren't monsters, were they· The Praxian women had been equally frightened, and Rick tried to imagine what it might be like to go up against, say, dinosaurs.

　　瑞克早已从最初的惊骇中恢复，但嘴里仍能尝到那份恐惧的酸楚。他突然觉得奇怪，他经历过与五十英尺高的巨战士和蜗牛人拼杀；也曾和克隆人、熊人、骑着钢铁战马的蛮族女战士并肩冲入战场，怎么会在看到巨蜘蛛时感到如此彻底的畏惧。他找了个理由，大约是因为这种生物没有智慧吧；毕竟，就算是因维人，也算不上怪兽，不是吗？普拉西斯女人们也一样害怕，瑞克试着想象，这对于她们来说就好比，嗯，大战恐龙。

　　But if the creatures hadn't actually added to the Sentinels' plight, they had done nothing to improve things. Countless orbs had exited the cave, and now there was a nasty bit of mopping up to do down below while the rest of the orbs were mustered for further lift assists.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re was still no word from the Beta, and one of the Spherisians had gone and gotten himself stuck in a rock!

　　可就算这些生物没给哨兵的困境雪上加霜，它们也没带来任何转机。无数圆球已经离开了洞穴，现在剩下的圆球们正召集起来准备进一步协助抬升，而此时下面又还有打扫战场的脏活要干。更糟糕的是，贝塔机音讯全无，还有个史菲利斯人离开了，被困在了岩石当中。

　　Presently, Rick and some of the others were grouped around Teal and the hand that had once belonged to her friend. Baldan was merged with the wall-the way a Mesoamerican bas-relief could be said to be merged to a stela. His profile was frozen but plainly visible, and there was a crystalline mass protruding from the section of rock where his chest might have been. The crystal grew before the astonished eyes of the assembled group.

　　此刻，瑞克等人聚到了缇尔与那块曾是她朋友手臂的岩石周围。鲍丹和洞壁结合在一起——好似中美洲的浅浮雕刻在石碑上。他的侧面一动不动但清晰可见。还有一大块结晶体突出在岩石的断面上，那曾经是他的胸部。那水晶在人群惊讶的目光前生长着。

　　"No, you can't, Baldan-please stop this!" Teal was shouting to the wall. She swung around to Rick."He is attempting to transfer his essence. But this has never been achieved on any world but Spheris." She looked back at the engorged growth."And I don't want to raise it!"

　　“不，你不能这样，鲍丹——快停下来！”缇尔对着洞壁大喊。她朝瑞克转过身来，说：“他在试着将自己的髓质传送过来。但这在史菲利思之外的星球上，从来没有成功过。”她回头望着那充血般生长的晶体，又说：“而且我也不想要养着它！”

　　Again the crystal enlarged. Teal put her hands to her head in a panicked gesture and pleaded with Baldan to stop. But ultimately her hands reached for the faceted thing and she began to tug at it.

　　晶体又长大了一截。缇尔双手抱头，惊慌失措，又恳求鲍丹快停下来。可最后她还是朝那多面晶体伸出双手，开始拖拽它。

　　"It's no use, Baldan," she cried."It will die!"

　　“没用的，鲍丹，”她哭喊着：“它会死的！”

　　Rick moved in to give her a hand, and with some effort the two of them managed to pull the crystal loose. The hollow pop! sent a shudder up Rick's back. Baldan's profile receded into the wall and vanished. Teal dropped the crystal from her trembling hands and regarded it.

　　瑞克走近，帮了她一把。两人费了些力气，终于拔出了水晶。随着空洞的一声噗响，瑞克的后背一阵战栗。鲍丹的侧影退入洞壁，消失了。缇尔将水晶从发抖的手掌里放下，端详着它。

　　"The child is lifeless...dead." She looked around at the others."Baldan is lost to us."

　　“这孩子没有生命……死了。”她环视四周众人，说：“我们失去了鲍丹。”

　　Whimpering sounds found their way out from under Kami and Learna's breathing tubes. Rick took Teal by the shoulders."What did he tell you·"

　　卡米和莱亚娜的呼吸管漏出了呜咽声。瑞克扶住缇尔的肩膀：“他告诉了你什么？”

　　She stared at him blankly for a moment, then said,"The Invid. They must have been using Praxis for experiments of some sort. It was the chambers they hollowed out that gave birth to those creatures. And these same chambers have ushered in this world's demise."

　　她茫然地注视他，片刻后说道：“因维人。他们一定是利用普拉西斯星做某种试验。是那些坑洞，他们挖空了坑洞，生出那些动物。也正是这些坑洞将这个星球引向灭亡。”

　　"But what kind of experiments·" Rick demanded."What were they trying to create·"

　　“可那又是什么样的试验？”瑞克追问：“他们试图造出什么生命？”

　　Teal shook her head.

　　缇尔摇摇头。

　　Tight-lipped, Rick released her and motioned a radioman over to him."Any word from the Beta·" he asked Vince when the GMU link was established.

　　瑞克双唇紧闭，松开了她，挥手让一个通讯兵过来。“贝塔机有消息吗？”接通了GMU的通讯后，他问文斯。

　　"They've reached the module," Vince updated."But we're not getting through to them."

　　“他们已经到达模块，”文斯给了他最新情报：“但我们还是一直联络不上他们。”

　　Rick summarized what had gone down in the caverns."I want to speak with Tesla as soon as they call in. He must know something about all this-these pits. Maybe there's a way to reverse it·"

　　瑞克扼要地说了说下面洞穴发生的事情。“一旦他们通讯过来，我要和泰斯拉说话。他一定知道些这里的原委——这些坑洞。也许能有什么办法能逆转呢？”

　　"Unlikely," Vince responded."But I'm sure Tesla will tell us what he knows. He's practically one of us now."

　　“不太可能，”文斯回答。“但我保证泰斯拉会将自己所知告诉我们的。如今，他已经是我们中事实上的一员了。”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the GMU's computers, the Alpha was back on course. Wolff and his Haydonite copilot were I at a loss to explain the unexpected separation, but they assumed Janice had done so with some good purpose in mind, and that her radio silence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glitch in the system. It didn't occur to either of them that there was conspiracy afoot.

　　有了GMU电脑的小小帮忙之后，阿尔法机重回航道。沃尔夫和他的海顿人副驾驶无法解释贝塔意外的分离，但他们认定贾妮斯这么做是因为她心中有合理的目的，而她保持无线电静默也是系统上出故障的原因。这两个人谁也没想到这里面蕴有阴谋。

　　Wolff continued in this hopeful vein, even after he had learned that the Beta had apparently made a successful docking with the drive module. That singed piece of orbiting space debris was above him now, and he was getting all he could from the Alpha to make up for lost time. It was only when his radio requests for docking coordinates were ignored that he began to suspect foul play. The hunch became full-fledged concern when he couldn't get the Alpha's onboard systems to interface with the module. Consequently, the docking-bay shields remained closed, and unless something could be done to open them, the Alpha was going to wind up dead in space.

　　沃尔夫的思路继续朝这个乐观的方向发展，就算他得知贝塔机显然已经成功驶入驱动模块后也是如此。现在这块烧焦的太空废墟在他的正上方沿轨道绕行，他在阿尔法上正尽一切所能全力弥补已浪费的时间。只是当他用无线电呼叫对接坐标点的请求也被无视时，他才开始怀疑里面有鬼。而当他无法使阿尔法的机载系统和模块交互时，心中的隐隐怀疑已变成了重大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停机舱防护门紧闭不开。得做点什么把它弄开，否则阿尔法机就只能以永远停留太空而告终了。

　　Even if that meant going extravehicular.

　　哪怕这意味着要舱外行动。

　　Sarna took over the controls while Wolff suited up. Praxis turned below them like a cataracted eye. The telepath strapped in, bringing the Alpha as close as she could to the module's scarred hull; then Wolff blew the canopy. He floated up and out of the VT on a tether line, took hold of the side of the pinwheeling ship, and tried to center his attention on the alien external control panel. Sarna spoke to him through the helmet relays, avoiding the net in favor of frequencies of a cerebral sort. Wolff heard her thoughts as spoken words as he fumbled with Spherian switches designed for hands more sensitive than his own.

　　沃尔夫穿上太空服，而莎娜则接管了驾驶。普拉西斯星在他们下方，好似一只生了白内障的眼睛。（莎娜的）心电感应将阿尔法和模块绑在一起，飞机尽可能地接近了模块伤痕累累的外壳；随后沃尔夫离开了机舱。他系着一根绳索，从机舱飘起飞离，抓住了风车般旋转的船体，把精力集中在外星飞船的外部控制面板上。莎娜通过头盔中继器和他通话，使用脑波频率，从而避开了通讯网。沃尔夫摸索着史菲利斯飞船上那些为比自己更敏感的手指所设计的开关时，能听到她的思想，清晰如话语一般。

　　But a short while later the hatch was sliding open and pocketing itself in the crystalline hull. Sarna engaged the Alpha's attitude jets and began to maneuver the ship to safety.

　　好在没过多久，舱门便滑开隐入了晶体船壳。莎娜操纵着阿尔法的姿态调整喷气口，飞机安全入舱。

　　The Beta was inside, empty; and fortunately, Wolff decided, there was no welcoming party there to greet them. Down on the hold floor now he armed himself with a rifle and two handguns; Sarna had perfect recall of the module's corridor and compartment layout, so she led the way. They were barely out of the docking area when the ship lurched.

　　贝塔机在里面，空无一人；沃尔夫想，幸亏这里也没有什么欢迎派对问候他们。这时，他带了一支步枪和两支手枪充当武装，走下飞机，踏上船舱地板；莎娜对这个模块的走廊舱房布局记得很清楚，于是在前面领路。他们刚刚走出停机舱，船体便侧倾起来。

　　"We're leaving orbit," Sarna told him.

　　“我们正驶离轨道，”莎娜告诉他。

　　Wolff felt the rumble of the module's drives ladder its way up his legs. Sarna hovered along the corridor at an increased pace, then abruptly right-angled herself into a large cabinspace and told Wolff strap himself into one of the seats.

　　沃尔夫感到模块的驱动器隆隆震动传到了他的腿上。莎娜加快“脚步”，沿着走廊飘过，突然间她直角转弯进入一个大船舱，让沃尔夫坐进座椅，绑紧安全带。

　　Wolff regarded the acceleration couch and threw her a questioning look.

　　沃尔夫望着加速座椅，向她投去疑问的目光。

　　"We're preparing to fold," she told him.

　　“我们要准备折叠，”她告诉他。

　　"They've what!"

　　“他们已经什么？！”

　　"They folded," Vince Grant repeated."The module's gone."

　　“他们折叠了，”文斯·格兰特又重复了一遍。“模块不见了。”

　　Rick leaned against one of the GMU command-center consoles to catch his breath. He had run all the way from the cave only to hear the bad news as soon as he came through the hatch.

　　瑞克倚靠住一架GMU指挥中心的控制台，才稳住呼吸。他从洞穴一路跑来，结果一进舱门就只听来了这条坏消息。

　　"But, but, did they-"

　　“但，但是他们——”

　　"Not one word," Jean cut in."The last message we had was from Wolff. He was sure something had happened to Janice."

　　“一个字也没说，”吉英插话。“我们收到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沃尔夫发来的。他确定贾妮斯出事了。”

　　"Tesla," Rick said, biting out the name.

　　“泰斯拉，”瑞克咬牙切齿地吐出这个名字。

　　Vince nodded."That's my guess."

　　文斯点头。“我也这么猜测。”

　　"But where's the Alpha now·" Rick added, look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of them.

　　“可是现在阿尔法在哪里？”瑞克追问，来回扫视着二人。

　　Jean pushed herself back from the console, her hands on the arms of the chair."That's the weird part. The Alpha made it aboard."

　　吉英推了一下控制台，自己顺势后退，又把手搭在椅子扶手上。“这才是奇怪之处。阿尔法自行登上了模块。”

　　Rick fell silent; it felt for a moment as though they were speaking to him in a foreign tongue. He shook his head, hoping everything would settle into some sort of order."Maybe it wasn't Tesla. Maybe Janice knows something we don't..."

　　瑞克沉默了；有那么片刻他觉得他们在用外语在对他讲话。他摇摇头，希望能理清一切回归秩序。“也许不是泰斯拉。也许贾妮斯知道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Okay," Vince said.

　　“不错。”文斯说。

　　"And maybe she managed to get word to Wolff, but he couldn't reach us..."

　　“要不也许她设法联系上了沃尔夫，但他又联系不上我们……”

　　"Okay, again."

　　“也不错。”

　　"And maybe they had to fold because they realized there was no way to get everyone offworld using the VTs..."

　　“或者也许他们非得折叠不可，因为他们意识到用变形机无法把每个人都从这个星球运走。”

　　"Uh huh." Vince folded his arms."So they take off for Karbarra or Tirol, figuring we'll be able to wait it out."

　　“嗯哼。”文斯交叠双臂。“所以他们出发前往卡巴拉或者泰洛，推断我们能够等的及。”

　　Rick left it unanswered. There was no need, anyway, now that the tremors had recommenced. A steady, thunderous roar filtered into the room; somewhere nearby, mountain ranges were beginning to crumble.

　　瑞克没回答他。他们没必要，不管怎么说，现在地震已经开始了。一阵连续雷击般的轰鸣传入房内；就在不远处，片片山脉开始崩溃。

　　It was a short jump. Wolff could feel himself coming out of the fold's dizzying effects, and was on his feet even before Sarna had furnished him with an all-clear sign.

　　这是短程折叠。沃尔夫能感到自己正从折叠时的眩晕状态走出，甚至在莎娜给他手势施展“完全清醒”的思维效果之前，他就已经站立起身了。

　　When the two of them burst onto the module's bridge, they found Tesla and Burak seated at the controls. Janice was off to one side, asleep, Wolff thought.

　　当这两人突然冲进模块的舰桥时，他们发现泰斯拉和伯拉克坐在控制台边。贾妮斯在另一侧，看似睡着了，沃尔夫这么认为。

　　Tesla and Burak both swung around as they heard the hiss of the hatch. The Invid's snout dropped open when he saw Wolff standing there armed to the teeth, and he immediately fell backward against his coconspirator, hoping Wolff would read it as Burak attempting a capture.

　　泰斯拉和伯拉克听到舱门开启嘶嘶声时，都转身回望。因维人看到沃尔夫全副武装站在那里时，尖嘴惊讶地张开合不拢，随后立刻向后摔倒，倒向自己的同谋，希望沃尔夫会以为伯拉克在擒拿他。

　　The two XTs rolled across one of the console benches and down onto the floor. Taken completely off guard, Burak didn't know what had hit him. But Tesla was forcing himself into a subordinate position now, and ordering Burak to grab him by the neck.

　　两个外星人在控制台的一条座凳上翻滚，摔倒在地上。伯拉克毫无防备，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把他击倒。但泰斯拉这时尽力摆出一副恭顺的姿态，要求伯拉克捏住他的脖颈。

　　"Fight, you idiot!" Tesla was whispering."You've go to make them believe you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打我，你这个笨蛋！”泰斯拉低语：“你得让他们相信你和这件事没有瓜葛才行！”

　　Burak finally got the message and threw his hands around the Invid's thick neck. The two of them butted heads and snarled and cursed at each other. Burak was working his thumbs up Tesla's snout by the time Wolff succeeded in pulling him away.

　　伯拉克最终领会了精神，双手卡住因维人的粗脖子。二人头角相抵，怒吼着互相咒骂对方。沃尔夫费力拉开伯拉克时，他正用两只拇指掰泰斯拉的尖嘴。

　　"Back off!" Wolff told him, brandishing one of the handguns."Tesla, on your feet!"

　　“退后！”沃尔夫挥舞着一支手枪告诉他：“泰斯拉，站起来！”

　　Sarna hovered over to the com.

　　莎娜漂浮着移到通讯器那里。

　　The Invid raised his hands, but remained on his knees, pleading with Wolff not to kill him, and confessing to his attempt to seize the ship.

　　因维人举起双手，但仍然跪着，求沃尔夫饶他一命，还坦白了他控制飞船的企图。

　　"And if it wasn't for this horned fiend I'd have-"

　　“而且如果不是这个长角恶魔，我就能——”

　　"Cut the crap," Wolff said. He turned around to Burak, who was trying his best to look innocent, even heroic."You threw in with this slug."

　　“闭上臭嘴，”沃尔夫说。他转身面对伯拉克，他正努力摆出一副无辜甚至有些英勇的表情。“你竟然和这个蜗牛掺和。”

　　"I didn't!" Burak argued."He put a spell on us!"

　　“我没有！”伯拉克争辩着：“他给我们施了法术！”

　　"A spell·" Wolff almost laughed."You mean he made you do it·"

　　“法术？”沃尔夫差点笑出声来：“你是说他逼你干的？”

　　Burak pointed to Janice."Ask her if you don't believe me."

　　伯拉克指着贾妮斯，说：“你不相信我就去问她。”

　　Janice had reactivated herself. She looked at Wolff and said,"They were in it together-"

　　贾妮斯已经重新激活了自己。她看着沃尔夫说道：“他们是一起的——”

　　"Liar!" Burak yelled.

　　“你撒谎！”伯拉克大喊。

　　"-but they couldn't seem to agree on a destination. So I made the decision for them."

　　“——但他们好像不能就目的地大成一致。所以我就替他们决定了。”

　　Tesla and Burak traded looks.

　　泰斯拉和伯拉克互望，交换眼神。

　　"Where are we·" Wolff said, as confused as anyone else.

　　“我们现在在哪里？”沃尔夫问道，和每个人一样都疑惑不解。

　　"Fantoma," Janice said, and Tesla fainted.

　　“凡托玛，”贾妮斯话音刚落，泰斯拉便昏倒了。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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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ray (I looked it up): to deliver to an enemy by treachery or disloyalty; to be unfaithful in; to seduce and desert...Is this what I'm guilty of· Have I seduced and deserted him· Am I delivering Jonathan over to an enemy· Have I been unfaithful· As I repeat the word over and over to myself, it begins to lose all meaning; it becomes a meaningless sound, a bit of Tiresian or Praxian babble. But then I begin to think of it as a kind of war cry, a sound that echoes back and forth across the terrain of my life and these twenty years of bloodshed. If I am a betrayer, I am also the betrayed. I am the SDFs-1,2, and 3; I am all the councils and all the generals. I am the dead, the War itself.

　　An excerpt from the journal of Lynn-Minmei

　　背叛（我查了字典）：1.投敌，出卖；2.不忠实；3.始乱终弃……是这个让我觉得内疚么？我对他始乱终弃了么？我将乔纳森出卖给敌人了么？我不忠实么？我一遍遍对自己重复念着这个词，它渐渐失去了所有意义，只剩下空洞的音节，好似泰雷西亚语或普拉西斯语的喋喋不休。可接着，我开始认为这个词是一种战斗呼号，在我生命的领域里，在这二十年来流血中，来来往往，回音飘荡。如果我是个背叛者，那么我也将被人背叛。我是太空堡垒一、二、三号；我是全体委员和所有将领；我是死神，是战争本身。

　　                                ——摘自林明美的日记





　　With Rick and Lisa and all the other men and women who had joined the Sentinels' cause missing and presumed dead, there were precious few people Dr. Lang could trust, let alone seek out for company or old-fashioned good counsel. Things had not been the same between Lang and Harry Penn since Karen left, and of the Plenipotentiary members, only Justine Huxley and Niles Obstat were still receptive. Edwards had influenced the rest to one degree or another, except of course for Exedore, who had become Lang's unofficial ally and close friend. Even Lynn-Minmei had been turned-by what, Lang wouldn't even try to imagine. Lang, however, was well accustomed to isolation; so even when it wasn't self-imposed he could get by. He had been managing to hold his own with the council, in spite of Edwards,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overseeing both the mining operations on Fantoma and the repairs to the SDF-3. But the Regent's visit had introduced something new and threatening to the horizon: the possibility of a partnership between Edwards and the Invid. Lang had seen Protoculture shape stranger events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but none so potentially dangerous-to the Expeditionary mission, to Tirol, to the Earth itself.

　　由于瑞克和丽莎以及投身到哨兵事业的男女们已经失踪并被认为死亡，光是朗博士能信任的人就已经屈指可数，更不用说找到同道或者那种旧式的好参谋了。凯伦离开后，朗和哈里·潘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往昔，至于全权大使委员会成员，只有贾丝廷·赫胥黎和奈尔斯·奥博斯坦还能听取他的看法。爱德华兹对其余的人都施加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力，当然爱克西多除外，他已经成为朗非正式的同盟兼关系密切的好友。即使是林明美也转变了——其原因朗根本不愿去设想。朗，无论怎样，非常适应孤立的状况；所以，即使这份孤立不是他自愿接受的，也总能凑合应对。不论爱德华兹如何动作，之前他在委员会始终设法坚守住了自己的立场，并同时监管着凡托玛的采矿行动和SDF-3的修复工作。但瑞金特的到访带来了新情况与即将来临的威胁：爱德华兹和因维人合作的可能性。二十年来，朗曾见过史前文化塑造出更为奇特的事情，但没有一次比这次更危险——不论是对远征任务，对泰洛，还是对地球自身。

　　Something within him refused to accept Hunter's death; he knew he wasn't standing alone here, but he had nevertheless been powerless thus far in persuading the council to launch a rescue ship-even now when there were several available with the capability for the required spacefold, some running on Sekiton, some on the recently mined monopole fuels. But it was the Regent's behavior at the introductory summit sessions that finally convinced him to take matters into his own hands. And it was that decision that brought him to Fantoma. He had allowed his godson and apprentice, Scott Bernard, to accompany him, but left Exedore behind on the fortress to safeguard their mutual interests while the Regent's fleet remained anchored in Fantomaspace. The crew of the newly christened prototype dreadnought he had commandeered-the unnamed SDF-7-was one that had been handpicked for the journey after a bit of chicanery by himself and General Reinhardt; they were a capable and loyal lot, commanded by Major John Carpenter, who was being considered as a candidate to head up the first return mission to Earth.

　　他的内心拒绝接受卡特之死；他知道在这点上自己并不孤独，但目前为止，他在劝说委员会派出搜救船的进展上又是那么无力——即使现在就有几艘船已经具备了所需的折叠能力，其中一些依靠塞基顿运转，另一些则使用新近采出的磁单极矿燃料。但是，瑞金特在高层预备会上的表现让他决定还是自己掌控事态为妙。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他去凡托玛。他同意自己的教子和学徒斯科特·博纳德随他同行，但把爱克西多留在了堡垒上，好让他在瑞金特的舰队停留在凡托玛空间时，能保卫他俩的共同利益。他所掌控的那艘新的原型无畏舰，刚启航还未来得及命名，称作SDF-7，舰上船员是他和莱因哈特将军用了些手段后，为这次旅程亲手挑出的人选。他们兼具能力和忠诚，由约翰·卡朋特少校指挥，他已被考虑为领导首次回航地球任务的一名候选人。

　　Lang's reasons for choosing Fantoma could be summed up in one word: Breetai. He was aware of the hostilities that had cropped up between Breetai and Edwards over the issue of the Regent's arrival, and he knew precisely where the Zentraedi's loyalties lay. And where Breetai went, so followed his hundred-strong cadre of sixty-foot biogenetically-engineered warriors-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no matter what the council's ultimate decisions might be.

　　朗选择凡托玛的众多原因可归结为一个词：布里泰。他知晓布里泰和爱德华兹之间在瑞金特来临的问题上显露的敌意，他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天顶星人会对谁忠诚。而且不论布里泰去哪里，身后总跟随着一百位六十英尺高的生物工程勇士精英——无论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将是什么，这都是不容小觑的势力。

　　No sooner did Lang step from the shuttle that had ferried his party to the surface of the ringed giant than Breetai insisted on escorting him through a tour of the mining complex.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Zentraedi was taking some pride in his accomplishments, so Lang didn't offer any resistance. But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pressing issues that had brought him here didn't present itself until much later on, and by then Lang was nearly feverish. Breetai had led them to a massive Quonset-style structure that served as the colony's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the only such building in New Zarkopolis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both giants and Humans in relative comfort. There, Lang reviewed what had been said during the so-called truce talks, and what reported statements had been exchanged between Edwards and the Regent during the subsequent one-on-one sessions. Breetai said little, preferring instead to listen or grunt an occasional exclamation of anger or surprise. But when Lang finished-with an audible sigh-the Zentraedi collapsed his steepled fingers and leaned forward in his chair, gazing intently into the Humans' balcony area.

　　朗博士一行到达了这颗光环围绕的行星表面，刚从穿梭机踏出，布里泰就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他参观采矿工厂。很明显这位天顶星人对自己的成就非常自豪，所以朗便没有推辞。但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讨论这个让朗博士亲来此地并迫在眉睫的麻烦，直到许久之后，那时朗已接近焦躁状态。布里泰将他们领入殖民区的指挥控制中心，这是一座巨大的大棚房（注：即匡西特式建筑，一种用预制构件搭成的长拱型活动房屋，多用作仓库、兵营或临时建筑），新扎寇波利斯只有它可让巨人和人类都能相对舒适地居留。在那里，朗对所谓的和谈中涉及的内容，以及后续爱德华兹与瑞金特一对一的会谈交流所形成的报告进行了评述。布里泰很少插话，而只是倾听，或者偶尔愤怒或意外地咕哝一声。但当朗结束时，这位天顶星人叹息一声，原本指尖搭在一起的双手摊开，身体从座椅上前倾，专注地凝视着人类所坐的包厢区。

　　"One part of me wants to blame Admiral Hunter for allowing things to come to this," he told Lang."But if anyone can appreciate the unpredictable nature of these things, I can." Lang didn't have to be reminded of the bizarre reversals the Zentraedi commander had witnessed and suffered through; and in this the scientist and warrior were brothers of a sort."I suggest we take steps to secure our position against Edwards."

　　“我心里多少想责怪卡特将军，让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告诉朗。“但如果有别人能了解这些事态不可预测的本质，那么我也能了解。”并不需要提醒，朗知道这位天顶星军官曾亲历亲见过不同寻常的世事翻转；在这点上，这位科学家和这位勇士好比兄弟。“我建议我们采取行动，来巩固对抗爱德华兹的阵地。”

　　"Yes, but how·" Lang asked.

　　“好的，但怎么做才行？”朗问道。

　　"Just as you have begun," Breetai said, motioning to where Carpenter and his exec were seated."And you must arrange for additional mecha to be sent here..."

　　“就像你已经开始动手的那些”布里泰一边说，一边对卡朋特那伙人的座位做了个手势。“而且你必须安排送更多的机甲来这里。”

　　"Disguised as mining devices perhaps."

　　“或者能假借采矿设备的名义。”

　　"Exactly. We have our own ship, our own mecha, but we must have our own weapons. New Zarkopolis could become our base of operation. And of course we possess something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firepower..."

　　“正是。我们有自己的船、自己的机甲，但我们必须还要有自己的武器。新扎寇波利斯可以成为我们的行动基地。而且，当然，我们还拥有比火力更加重要的东西……”

　　"The ore," Lang completed.

　　“矿石，”朗补充道。

　　Breetai nodded. He had his mouth opened to say something more when a Human at the comm console interrupted him."Report from the fortress," the tech announced, straining to hear the communiqu·"A ship has entered the system. Colonel Wolff and some of the Sentinels are said to be aboard."

　　布里泰点头。他正要张口说话时，在通讯控制台前的一位人类技师打断了他。“堡垒报告，”技师全神贯注地听着通讯内容，告知大家：“一艘飞船进入星系。沃尔夫上校与一些哨兵成员据说在船上。”

　　"Thank God," Lang said, throwing his head back.

　　“感谢上帝，”朗扬起头说道。

　　Breetai wore an enigmatic look. He touched his faceplate in an absent manner and rose from the chair to tower over the "Micronian" balcony.

　　布里泰露出令人迷惑的表情。他不在意地触摸着自己的面甲，站起身来，一下子高过了“微型人”的包厢。

　　"The Protoculture is at work again. We call out and it answers."

　　“史前文化又开始起作用了。它应答了我们的召唤。”

　　"Yes," Lang directed up to him."And would that we could always predict its response."

　　“是的，”朗仰面对他说，“若我们能一直预见到它的应答，该有多好。”

　　Word of the drive module's approach spread to all stations and was relayed down to Tirol's surface. In her canteen in Tiresia, Minmei swooned upon receiving the news. She had returned to the surface only hours before, and now she tried to collect her thoughts before hastening back to the city's shuttle staging area.

　　驱动模块到来的消息传遍了所有电台，并转接到泰洛地面。明美在泰雷西亚自己的士兵俱乐部里收到了消息，立即晕了头。她仅仅几小时前才返回地面，现在又得在急忙赶回城中的穿梭艇发射架之前理清思绪。

　　At the same time in his quarters aboard the SDF-3, T. R. Edwards was in the midst of a session with the false Regent.

　　与此同时，在sdf-3的住所里，T·R·爱德华兹正和假瑞金特的会谈正在进行当中。

　　"It seems you were a bit premature in report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arrago" he said with a malevolent grin. Even the Invid's black, unreadable eyes failed to conceal a sense of shock; but the simulagent quickly rallied.

　　“看来你那已摧毁法拉戈号的消息发早了。”他说话的时候恶毒一笑。即使因维人那双漆黑难读懂的双眼，也隐藏不住震惊的神色。但替身迅速重振了精神。

　　"And perhaps the data you supplied was in error," he countered angrily.

　　“也许你提供的数据本身有误。”他愤怒地回击。

　　The Invid imposter had taken it upon himself to have one more go at winning Edwards over, despite the Regent's orders to the contrary. He had given careful thought to the Regent's harsh criticisms and was convinced that a follow-up discussion was in order. He now thought he ha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sublety; but like Tesla he was not big on surprises, and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the Spherisian module had completely undermined his efforts.

　　之前，这个冒牌的因维人不顾瑞金特的命令，擅自决定再进一步，来赢得爱德华兹的支持。他曾仔细地考虑了瑞金特尖刻的批评，坚信之后会有跟进的会谈。如今，他认为自己已经清晰地理解了“微妙”的含义，但和泰斯拉一样，他对意外惊喜并不热衷，因此史菲利思模块的突然出现破坏了他的努力。

　　Edwards was waving a forefinger at him."There, there, Your Highness, no call for insults, is there· Just when we were getting along so famously." Then Edwards's face grew serious, his one eye cold."Besides, it's just a couple of our people and one of yours. There were bound to be survivors."

　　爱德华兹对他伸出一根手指摇晃着：“注意，注意，殿下，没有理由侮辱人，不是吗？我们才相处的很好呢。”之后，爱德华兹的脸变得严肃起来，那只独眼目光冰冷：“此外，那只不过是一两个我们的人，还有一个是你的人。必定是会有幸存者的。”

　　"One of mine·" the simulagent asked, alarmed.

　　“还有个我的人？”替身警觉地问着。

　　"Tesla-isn't that his name· Or didn't you know he was aboard·"

　　“泰斯拉——是他的名字吗？还是你不知道他也在船上？”

　　The Invid curled one his sensors."You failed to mention that."

　　因维人身上一条传感器蜷曲起来：“你没提这点。”

　　Edwards shrugged."What's the difference· He's alive." And so is Wolff, Edwards thought. He glanced across the desk at the Invid, beginning to tire of the game. Would this Tesla be able to confirm his suspicions· he wondered, making a note to have the returnees monitored at all times."Now, what was it you were saying before·"

　　爱德华兹耸耸肩：“有什么区别？他还活着。”而且沃尔夫也活着，爱德华兹心想。他望着桌子对面的爱德华兹，对这场游戏开始心生厌倦。这个泰斯拉能肯定他的怀疑么？他想知道，并在心里记下要全时监控回归者们的动向。“那么，你之前想说的是什么？”

　　The simulagent tore himself from concerns about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encountering Tesla."I-I was about to make you an offer, I think."

　　替身将自己的思绪从那些面对泰斯拉时可能遭遇的问题里抽离，答道：“我——我正想给你个价码，我这么认为。”

　　Edwards waited for him to continue, then laughed."Well, go ahead-let's lay our cards on the table."

　　爱德华兹等了片刻本想让他继续说下去，又大笑道：“好吧，继续——让我们把牌摊到台面上来。”

　　The simulagent held up a hand."Three planets-yours for the choosing. Free access to all the other worlds I control-a limited partnership-and last, my help in realizing your, dreams, shall we say."

　　替身举起一只手，说：“三颗星球，随你挑选。其余的我控制的星球，你可自由往来——有限合作关系——最后，怎么说呢，还有在你实现梦想的过程中，我提供帮助。”

　　Edwards felt his jaw."In exchange for the brain..."

　　爱德华兹愕然：“用主脑交换……”

　　"And Tesla..."

　　“还有泰斯拉……”

　　"And Tesla."

　　“还有泰斯拉。”

　　"And one thing more."

　　“还有一样。”

　　Edwards's brow went up.

　　爱德华兹扬起那条眉毛。

　　"I want Minmei."

　　“我要明美。”

　　Wolff and company stepped out of the module and onto the deck of the SDF-3 docking bay to the sound of cheers-a few, at any rate, from a section led on by Emil Lang, Lord Exedore, and several staff officers. And it was Lang who clasped Wolff's hand and wrist, as if he had never been so happy to see someone. Behind him, Janice was getting the same treatment; Sarna, Burak, and Tesla were all but ignored.

　　沃尔夫一行跨出模块，踏上SDF-3港区甲板，面前是一片欢呼——至少，一小片由埃米尔·朗、爱克西多勋爵、几位参谋文官带领的队伍发出的欢呼。朗上前握紧沃尔夫的手和手腕，他似乎从没如此兴奋地与人会面。沃尔夫身后的贾妮斯也得到了同样的对待；但莎娜、伯拉克和泰斯拉被忽视了。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Wolff asked the scientist straightaway."You've got half the Invid fleet out there!"

　　“究竟发生了什么？”沃尔夫直接向科学家发问。“因维人的舰队有一半都让你们弄来了！”

　　"There's much to discuss," Lang shouted as press and officers jostled one another to get close."But tell me-the others-Rick and Lisa-"

　　“说来话长，”朗大声喊道，记者们和军官们推推搡搡涌了过来。“先告诉我——还有其他人——瑞克和丽莎——”

　　"They're alive," Wolff returned, buffeted about by the crowd."But they won't be much longer if we don't get a rescue ship to Praxis."

　　“他们还活着，”沃尔夫回答，被人群挤得左右摇晃。“不过要是我们不派艘救援船去普拉西斯的话，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Lang frowned."Well, we have to see about that."

　　朗皱着眉头。“好，我们必须考虑的。”

　　"What do you mean,'see about that'·" Wolff gestured back to the module."We didn't have enough fuel to jump back, but Praxis-"

　　“你什么意思，‘考虑’？”沃尔夫回身指着模块。“我们没有足够跃迁回去的燃料，但是普拉西斯——”

　　"Things have changed," Lang told him, just loud enough to be heard."We have to talk."

　　“局面有变化，”朗告诉他，压低声音仅能让他听到：“我们不得不先谈谈。”

　　Wolff felt something acidic wash through him. All the while he had been answering Lang's questions, his eyes had been darting around the hold, searching for some sign of Minmei. Now, after seeing a hundred Invid ships anchored in Fantomaspace, and with Lang's portentous whisperings in his ear, he found her, and the sight only served to double his dread. She was standing alongside Edwards, among that unresponsive group, offering him a weak and pathetic smile.

　　沃尔夫感到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当他回答朗不断提出的问题时，目光始终投向人群，找寻明美的踪迹。现在，当他看到一百艘因维战舰停靠在凡托玛空间，听到朗说出的那些不祥耳语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她，但这场面只是让他倍加担忧。她正站在爱德华兹身旁，在那个反映冷漠的人群里，对他微弱又感伤地一笑。

　　"Come, Colonel," Lang was saying, one hand at Wolff's elbow,"we must hurry."

　　“来吧，上校，”朗说的时候，一手握着沃尔夫的手肘：“我们必须赶紧。”

　　Wolff pulled away and craned his neck to catch another sight of Minmei; but Edwards's contingent was already leaving the bay, and she was lost in the crowd.

　　沃尔夫甩开他的手，伸着脖子想再看一眼明美；但爱德华兹的代表团已经离开了港区，她的踪迹也消失在人群里。

　　"Listen, Lang, I need a minute," Wolff said, up on his toes now.

　　“听着，朗，我需要一分钟。”沃尔夫说着，十分热切。

　　Lang turned around to track Wolff's gaze, then he took hold of him more firmly, more urgently."The council is ready to hear you. Everything hinges on this."

　　朗顺着沃尔夫的视线四处望着，然后更紧地抓住了他，更加急迫。“委员会已经准备好听取你的汇报了，一切都依此而定。”

　　"Look, I just wanted to-"

　　“看，我只是想——”

　　"I know. I understand," Lang added after a moment."But things have changed, man. Aren't you listening to me· Think about your friends."

　　“我明白，我理解。”朗说完停了片刻，又补充：“但局势已经改变了，老兄。你没在听我说么？想想你的朋友吧。”

　　Wolff started to say something rash, but checked himself, slicking back his hair in a gesture of exhaustion."I'm sorry, Lang." He turned and motioned Janice and Sarna forward, then pointed to Burak and Tesla."I want these two placed in lockup." Peripherally, Wolff caught Lang's look."I'll explain," he told him.

　　沃尔夫本想说些鲁莽的话，但克制住了，疲累地伸手将自己的头发向后捋顺。“对不起，朗。”他转身示意贾妮斯和莎娜向前走，又指着伯拉克和泰斯拉。“我要把这两个人关押起来。”沃尔夫余光瞥见朗的表情，“我会解释的。”他说。

　　As everyone began to move off, Lang mentioned that the Regent had come to Tirol of his own volition; that he was in fact on the fortress at that very moment.

　　大伙开始散去了，朗提到，瑞金特按自己的意愿，已经来到泰洛；此时此刻，他实际上就在堡垒里。

　　Wolff made a surprised sound-but not half the one Tesla uttered at overhearing the statement. Wolff was too wrapped up in Lang's subsequent remarks to hear it, however; but had he turned, he would have seen the look of near rapture on the Invid's suffused face.

　　沃尔夫惊叹一声——但没有泰斯拉偷听到这话时所发出的一半声音大。不过沃尔夫十分专注地听着朗后续的评论，并没有注意到这点；但要是他回身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这个因维人的面孔上正弥漫着狂喜的表情。

　　The Plenipotentiary Council convened in extraordinary session to listen to Colonel Wolff's report and hear out his requests. Because both Janice and Sarna were "civilians" according to the council's guidelines, Wolff had to face the twelve alone. The session was held in the council's private chambers aboard the fortress, with the usual secretaries and officials in attendance. Representing the RDF were Generals Reinhardt and Edwards. Wolff had yet to learn about Edwards's relationship with Minmei, but he loathed the man nonetheless. Lang had instructed Wolff before the session convened to meet with him afterward in the scientist's quarters."No matter what the outcome," Lang had said. And those words were repeating themselves now as Wolff stood before the council recapping the events of the past four months.

　　全权大使委员会召集了特别会议来听取沃尔夫上校的报告以及请求。由于根据委员会的准则，贾妮斯和莎娜属于“平民”，所以沃尔夫只能单独面对十二人委员会。会议在堡垒里委员会的专属房间内举行，普通书记员和军官们也都列席。防卫军的代表是莱因哈特将军和爱德华兹将军。沃尔夫还不知道爱德华兹和明美的关系，不过他一直都厌恶这个人。朗在开会前指示沃尔夫会后到朗的住处与他会面。“不管结果怎么样。”朗是那么说的。而现在，当沃尔夫站在委员会面前简述这四个月来的事件时，这句话不停地在他脑海中重复。

　　"...But it appears that the Praxians abandoned their world for good reason," Wolff was concluding a short time later."Praxis is unstable. Admiral Hunter-"

　　“……但是，看起来普拉西斯人有理由抛弃她们的星球，”过了一会儿，沃尔夫总结道。“普拉西斯星很不稳定。卡特将军——”

　　"I would caution Mr. Wolff from using any honorifics," one of the council members said."The council no longer recognizes you as members of the Robotech Defense Force."

　　“我要提醒沃尔夫先生，注意避免使用任何敬称，”一位委员说道，“委员会已不再将你视作太空堡垒防卫军成员。”

　　"Some of the council," Niles Obstat objected.

　　“部分委员而已，”奈尔斯·奥博斯坦反对道。

　　"Most of us."

　　“绝大多数委员。”

　　Wolff scowled at the woman."Then why aren't Janice and Sarna here, if we're all civilians·"

　　沃尔夫对那个女人怒气冲冲地说：“那为什么贾妮斯和莎娜不在这里，要是我们都是平民的话。”

　　"Mr. Wolff," Senator Longchamps cut in,"we are just trying to set things straight for the record. You and the Hunters, Sterlings, and Grants are understood to be a part of the Expeditionary mission. The extraterrestrial Sentinels are another matter. And as for Ms. Em, she has never been affiliated with the RDF-or the mission, for that matter, if I'm not putting too fine a point on it."

　　“沃尔夫先生，”隆尚参议员插话道：“我们只是想澄清事实。我们明白你和卡特夫妇、斯特林夫妇以及格兰特夫妇是远征任务的成员。外星人哨兵则是另一回事。至于安慕女士，她从未隶属于防卫军或者远征任务，就事论事，我的意思很单纯。”

　　Wolff fought down an explosive urge to tear the man's throat out."I apologize to the council if I may seem impatient," he continued more calmly,"but the fact is that our friends are out there, marooned on a planet that for all I know is just a memory by now! All I'm asking you for is one ship with a skeleton crew."

　　沃尔夫强压下自己猛烈膨胀、想撕烂此人喉咙的冲动。“如果我看起来很急躁的话，我向委员会致歉。”他用更平静的语气继续说，“但事实是我们的朋友困在那里，在那颗我看来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仅是回忆的星球上孤立无援！我向你们的全部请求，只是派一艘船和最基本的船员而已。”

　　"To do what, Mr. Wolff·" Thurgood Stinson asked."To rescue your friends, to be sure. But what then-continue on your campaign, or return to Tirol·"

　　“去做什么，沃尔夫先生？”瑟古德·斯廷森问道：“援救你的朋友，当然是了。但之后呢——继续你们的战役，还是返回泰洛？”

　　Wolff tightened his lips."I don't think I'm qualified to answer that, Senator."

　　沃尔夫抿紧双唇。“我想我不够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参议员。”

　　"And we're not certain we can spare a ship just now, Mr. Wolff."

　　“那么我们无法确定现在能够调出一艘船来，沃尔夫先生。”

　　Justine Huxley broke the uncomfortable silence."I think we're missing the point here." She motioned to Wolff."Friends, is the term the colonel used. I ask you all to disregard for a momen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four months, and recall our first meeting with the Sentinels, especially the pledges that were exchanged then."

　　贾丝廷·赫胥黎开口打破了不安的沉寂：“我看我们没抓住重点。”她指着沃尔夫。“朋友，是这位上校所用的词语。我请你们各位暂时都不考虑过去四个月发生的事件，回忆我们和哨兵同盟的首次会面，尤其是当时交换的誓言。”

　　As the council members grumbled agreement in their individual fashions, Wolff caught Exedore and Lang sending hopeful looks in his direction.

　　正当委员们以自己的方式咕哝着协商时，沃尔夫看到爱克西多和朗朝他的方向投来了希望的目光。

　　Then Edwards got to his feet to address the twelve.

　　这时爱德华兹站起身，对十二人讲话。

　　"I'd be the first to admit that the Sentinels are both our friends and allies," he began,"but there's an important issue here that's being neglected-the Invid. The Regent's position is very clear: any assistance we render will be considered a further act of war. And he make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XTs in this matter."

　　“我会第一个承认，哨兵同盟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军，”他开始说：“但有个重要的问题不容忽视——因维人。瑞金特的立场十分明确：我们给他们提供的任何协助，都将被视为战争的进一步举措。而且他在这件事情上，不论对人类或是外星人，都没有区别。”

　　Wolff's heart sank.

　　沃尔夫的心沉了下去。

　　Edwards waited for the room to quiet."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y for me to remind the council of the presence of the Invid fleet. I'm not saying that if it came right down to mixing it up with them we couldn't come out on top, but the results of an engagement in any case would have disastrous effects on our long-range goal-to repair our ship and return to Earth. I'm sure General Reinhardt and Admiral Forsythe concur in this matter."

　　爱德华兹等到房间安静下来，才继续说：“我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提醒委员会，因维人舰队存在的事实。我并不是说，如果立刻决定走进去和他们掺合到一起，今后我们就不能从中走出来，但卷入此事的结果，不论怎样都会对我们的长远目标——修复飞船，返回地球——造成灾难性的损害。我确信莱因哈特将军和福尔塞提将军在这件事情上，认同我的看法。”

　　Reluctantly, Reinhardt inclined his head, averting Wolff's gaze. Edwards, however, was regarding Wolff.

　　莱因哈特不情愿地往前探了探头，避开了沃尔夫的直视。爱德华兹则不管四下如何迎望着沃尔夫。

　　"The timing couldn't be worse, Wolff. I'm sorry. Perhaps if we wait until the truce is signed-say, six months or so-"

　　“现在是最糟糕的时机，沃尔夫，我很抱歉。也许，如果我们等到和约签订——比如说，六个月之后——”

　　"They don't have six months!" Wolff shouted. He looked to the council."One ship! One goddamned-"

　　“他们没有六个月的时间了！”沃尔夫大喊。他朝委员会望去。“一艘船！只要一艘该死的——”

　　"The council will take these thing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render its judgment in a few days, Mr. Wolff," the senator bit out, his face flushed.

　　“委员会将考虑这些因素，并将在几天内提出裁决，沃尔夫先生。”主持参议员从牙缝中挤出这句话，面色通红。

　　"But-"

　　“但是——”

　　"In a few days, Wolff."

　　“几天之内，沃尔夫。”

　　The senator's gavel went down.

　　参议员的小槌落下，敲在桌上。

　　"It is fate at work!" Tesla roared jubilantly."Do you see, Burak-does it escape you how we came to be here, how we were meant to be here·"

　　“是命运之手！”泰斯拉兴高采烈地呼喊着。“看到了吗，伯拉克——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如何经历这一切来到这里，我们如何注定要来到这里的吗？”

　　Burak screwed up his devil's face and gestured to their surroundings."Here· Meant to be here·"

　　伯拉克板起那张魔鬼般的脸庞，指着他们周围说：“这里？注定来到这里？”

　　Tesla made a dismissive motion."In this ship at this particular time," he emphasized."With the Regent close enough to touch." His hands flexed around an invisible throat.

　　泰斯拉轻蔑地大手一挥。“来到这艘船上，在这个特定的时间，”他强调地说：“瑞金特又近在眼前。”他的双手摆了个姿势，仿佛掐住了谁的脖子。

　　The two conspirators were sequestered in the fortress's confinement area, opposite one another in separate laser-barred cells. Burak was sullen-faced, perched on the edge of an aluminum-framed bunk studying his hands, while across the corridor Tesla paced back and forth.

　　两个共谋者被关押在堡垒的禁闭区，分处在两个相望的牢房，被激光栅栏封住。伯拉克面色阴沉，靠在铝框的床铺边上，翻看着自己的双手，而此时走廊对面的泰斯拉则在来回踱步。

　　"We must find a way out of here," the Invid said, coming to a halt."I must...talk to him, convince him-" He whirled to face Burak."You don't think they would keep my presence from him a secret, do you·"

　　“我们必须得找个法子出去，”因维人说完，停顿了一下。“我必须……同他谈，劝服他——”他转身面对伯拉克。“你觉得他们不会向他隐瞒我在这儿吧，会吗？”

　　Burak shrugged.

　　伯拉克耸了耸肩。

　　"I cannot take the chance," he muttered, back in motion once more."Burak, do you still wish to see your planet freed from its curse·"

　　“我不能贸然行动，”他喃喃自语，又一次激动起来。“伯拉克，你还希望自己的星球从诅咒中解脱吗？”

　　"You know I do, Tesla. But how can I help you now· They've even taken your fruits from my care."

　　“你明知我希望的，泰斯拉。但我现在怎么帮你？他们甚至把我看管的果子都拿走了。”

　　"Never mind the fruits." Tesla cautiously pushed his hand into the lasers' field, and winced at the resultant burn."Just do as I ask when the moment arrives. We have not come this far to be cheated out of our victory."

　　“别介意果子了。”泰斯拉小心地把一只手塞到激光场域里，烫伤后缩了回去。“当时机到来，你就按我说的做。我们历尽艰辛，谁也不能阻止我们成功。”

　　Betrayal of a different sort had Minmei in tears in Edwards's quarters. The general was lying on the bed, his back against the headboard, hands clasped behind his head. Minmei was well within reach in a chair by the bed, but otherwise remote. He had found her waiting for him upon his return from the council chambers, still ruffled from her impulsive flight to the fortress, her eyes red-rimmed and swollen. He didn't need to ask; so instead, he had fixed himself a drink, kicked off his boots, and settled himself on the bed while she cried.

　　在爱德华兹的寓所，明美因自己另一种形式的背叛而流泪。将军躺在床上，背靠床头板，头枕在交叠的双手上。明美近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椅子上，却又十分遥远。他发现她在等他从委员会会议室回来，冲动地飞回堡垒后她心神不安，眼睛又红又肿。他无需多问，而是给自己倒了杯酒，踢掉靴子，躺倒床上，任她在一边哭泣。

　　"He's alive," Edwards said now, reaching for the drink."Isn't that what counts·"

　　“他活着，”爱德华兹开口了，伸手去拿酒杯。“是这个原因吗？”

　　She lifted her face from her hands to stare at him."That's the problem."

　　她抬起一直埋在手里的面孔，瞪着他：“就是这个问题。”

　　"Oh, you wish he was dead."

　　“噢，你希望他死了才好。”

　　Minmei sobbed and shook her head."You bastard," she told him.

　　明美啜泣着摇头：“你这个混蛋，”她对他说。

　　Edwards laughed derisively and took a long pull from the glass, determined not to give in to her."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Minmei·"

　　爱德华兹嘲讽地大笑，从杯中长饮一口，决心不对她屈服。“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明美？”

　　She wiped her eyes and glared at him."Is it too much to expect some support·"

　　她擦擦眼睛，怒视着他：“期望得到一些支持，也算过份吗？”

　　"You don't need my support. You're feeling guilty because Wolff was stupid enough to think you'd just sit around and pine for him. And I suppose I don't count anymore-I was just a shoulder to cry on."

　　“你不需要我的支持。你觉得内疚，因为沃尔夫傻得以为你会干坐着为他憔悴。而且我看我也没什么价值了——我不过是个哭的时候能靠着的肩膀。”

　　"Stop it, T.R.-please." Minmei kneeled by the bed, resting her cheek on his thigh."What am I going to say to him·"

　　“别说了，T·R——求求你。”明美跪在床边，脸颊伏在他的大腿上。“我该对他说什么？”

　　Edwards made a harsh sound and pulled himself away from her sharply. He got up off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bed and walked to the center of the room, turning on her."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kind of nonsense. Tell him whatever you want. Just quit whining about it."

　　爱德华兹刺耳地一哼，猛地甩开了她。他从床另一侧下来，走到房间中央，回身看着她，说：“我没时间想这些荒唐事。你想告诉他什么就说什么。别再哭哭啼啼就行。”

　　He kept his back to her while he freshened his drink; but he could hear her slipping into her shoes and moving toward the door."And tell him I said 'Hi,'" he managed before the door closed.

　　他背对着她斟酒；但他能听见她穿上鞋朝门口走去。“给他捎上我的问候。”他赶在门关上前说了一句。

　　His hand was shaking as he downed the second drink; he was about to head for the shower when his com tone sounded. It was Major Benson.

　　他喝下第二杯后，手有些抖；他正准备去洗淋浴时，通讯器响起。是本森少校。

　　"Some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 down in confinement," Edwards's adjutant reported."Seems there's no love lost between Tesla and the Regent. He's pretty anxious to talk to his commander in chief, but it sounds to me like he's got murder on his mind."

　　“禁闭室有些有趣的对话，”爱德华兹的副官报告：“似乎泰斯拉与瑞金特之间有仇恨。他很急切地盼望同他的总司令谈话，但听起来我觉得他心存杀机。”

　　Edwards's head went back in surprise."An unexpected development."

　　爱德华兹诧异地抬头。“事态意外发展。”

　　"He's got some kind of deal going with that other alien. Can't make too much sense of it. Some payback after Tesla sets himself up as number one."

　　“他同另外那个外星人有交易。还弄不太清。当泰斯拉当上头号人物之后的某种回报。”

　　While Benson continued to fill in the scant details, Edwards concluded that an assassination might prove an advantageous event. He didn't believe the Invid fleet would go to guns over the death of an imposter-there was simply too much at stake-and by allowing the murder, Edwards would be sending a clear message to the real Regent. More than that, Edwards could lay the blame for a complete diplomatic breakdown on Wolff, and by extension, the rest of the Sentinels.

　　当本森继续补充那些并不充足的细节时，爱德华兹推断出这场暗杀将是有利事件。他相信因维舰队在替身死亡后不会开战——危机关头赌注太大——而且，通过纵容谋杀，爱德华兹会向真正的瑞金特送出清楚的讯息。更重要的是，爱德华兹能归咎到沃尔夫身上，彻底名正言顺地击垮他，并连带到其余的哨兵成员。

　　"Anything else from other quarters·" He heard Benson laugh shortly.

　　“别的地方有其它消息吗？”问完后，他听到本森大笑。

　　"You'll love this. I think Lang is going to offer Wolff the SDF-7. Of course Wolff would have to make it look like he pirated the thing..."

　　“你会喜欢这条的。我想朗准备将SDF-7交给沃尔夫。当然，沃尔夫会不得不装成是自己劫持的。”

　　Edwards mulled it over. A murder, the theft of a ship, an escape...and the council's okay to hunt the assassins down-a chance to finish the job the Invid had begun.

　　爱德华兹仔细地考虑着。谋杀、盗船、逃跑……还有委员会同意追捕杀手——这是完成因维人开创的未竟事业的大好机会。

　　Edwards smiled down on the intercom."I'll get back to you," he told Benson.

　　爱德华兹低头朝对讲机微笑着。“我会再打给你的。”他对本森说。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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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everyone seemed to lose sight of the fact that love had won the First Robotech War. Now it was down to ships and body counts; it was no longer a fight for survival but a war for supremacy, a savage game.

　　Selig Kahler, The Tirolian Campaign

　　随着时光流逝，似乎每个人都忘记了，是爱赢得了第一次宇宙大战。如今战争只剩下了一艘艘战舰与阵亡人数；这不再是一场生存之战，而是一场霸权之战、野蛮之战。

　　                                  ——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Love is a battlefield.

　　爱如战场

　　                                   Late twentieth-century song lyric

　　                                  ——二十世纪末的歌词





　　"It's bad news, Colonel," Dr. Lang told Wolff two hours after the council had adjourned.

　　“是坏消息，上校。”委员会休会两小时之后，朗博士告诉沃尔夫。

　　They were in Lang's quarters now, along with Exedore, Janice, and the XT, Sarna. Wolff had spent the intervening time pacing the fortress's corridors like an expectant father. He had tried to locate Minmei, but no one seemed to know where she had disappeared to after leaving the docking bay with Edwards and his staff.

　　他俩正在朗的寓所内，和爱克西多、贾尼斯以及外星人莎娜在一起。之前这段时间，沃尔夫在堡垒的通道里来回踱步，好似产房外的父亲。他曾想找出明美的踪迹，但看来没人知道她同爱德华兹那伙人一道离开港区后，消失到哪里了。

　　"The council is going to rule against you," Lang continued, passing drinks to everyone but Sarna."Huxley and Obstat are on our side, possibly Stinson, and Reinhardt's vote counts for something, but we don't have enough to sway the rest."

　　“委员会将否决你的提议。”朗继续说着，一边给每人递酒，莎娜除外。“赫胥黎和奥博斯坦是在我们这边的，可能斯廷森也是，还有莱因哈特的一票有点作用，但这不足以扭转其它人的选择。”

　　Wolff scowled and sipped from his glass."You know what's funny· In a crazy way I can see their point. You help us, and so-long any hopes of a truce."

　　沃尔夫皱着眉头，举杯抿了口酒。“你知道哪里可笑？荒唐地说，我能明白他们的理由。要是帮我，那就同休战协定再见吧。”

　　"You're correct, Colonel," Exedore affirmed."The Sentinels were meant to be our ally, but instead they've become our liability. And as you yourself understand, Earth's safety remains the council's primary concern. A protracted war with the Invid will only diminish our chances of intercepting the Robotech Masters."

　　“你是对的，上校，”爱克西多肯定了他。“哨兵同盟本应是我们的盟友，但却变成了我们的累赘。正如你理解的那样，地球的安全仍是委员会的首要关注事项。同因维人久拖不决的战事只会让我们拦截机器人统治者的机会越来越小。”

　　Wolff exchanged looks with Sarna and Janice; both women seemed curiously detached from the scene, almost as if they served some unknown, greater cause."Look," he said, putting his drink down in a gesture of finality,"now that we all understand the diplomatic angles of this thing, how in the hell are we going to help them·" He shot to his feet."You think I can just sit around here, knowing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They're stranded out there."

　　沃尔夫同莎娜和贾妮斯对望；俩人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令人奇怪，仿佛她们侍奉的是某些未知的、更宏大的事业。“看，”他像是要将事情了结一般，放下杯子说，“既然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情的外交角度，究竟要如何做才能帮他们？”他站起身，“你以为我会明知道他们的境况，而自己干坐在这里？让他们在那边坐以待毙？”

　　"Perhaps there is a way," Lang said after a brief silence. He shook his head back and forth."It could hav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Colonel, disastrous. And you'd have to prepare yourselves for hardships of an entirely new order..."

　　“也许有个办法，”片刻沉默之后，朗说道。他先抬起头又低下，说：“这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上校，灾难性后果。而你们将不得不准备面对新秩序下的艰难困苦。”

　　Prison, Wolff thought. As an appeasement to the Regent after the rescue. Would Rick accept it, he wondered, or would they choose to die on Praxis-outcasts·"A ship," Lang was saying when Wolff looked up-a ship! He tried to follow the doctor's nervous movements as he went on to explain.

　　监狱的新秩序。沃尔夫想道。在营救他们之后，这将作为对瑞金特的安抚。瑞克会接受吗？他想知道，还是他们宁愿选择被遗弃，死在普拉西斯星上？“一艘飞船，”沃尔夫抬起头时，朗接着说。——一艘飞船！博士继续解释，沃尔夫则尽力想跟上他紧张的节奏。

　　"It's one of our prototypes-not large, and not especially well-armed. But it's capable of local fold operations, Wolff, and there's a skeleton crew standing by-volunteers, each one of them loyal to the admirals."

　　“它是我们的一艘原型船——不大，武器装备也不够。但它具备本星系折叠的能力，沃尔夫，还有一伙骨干船员待命——都是志愿者，每个人都对将军夫妇忠心耿耿。”

　　Wolff's mouth dropped open; even Janice and Sarna were stunned by the doctor's revelation."But when could we get it·" he asked.

　　沃尔夫惊讶地合不上嘴；即使是贾妮斯和莎娜也被博士透露的计划惊呆了。“可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船？”他问。

　　Exedore turned to him."First, Colonel, you'll be required to steal it."

　　爱克西多转身面对他：“首先，上校，需要你把船偷走。”

　　Just then the door tone to Lang's quarters sounded. Lang looked around anxiously, then got up to answer it. A moment later, he was showing Lynn-Minmei into everyone's midst.

　　这时，朗博士住所的门铃响了起来。朗先是焦虑地环顾四周，之后起身去应答。片刻后，他将林明美领到众人当中。

　　"Janice," Minmei said, approaching her former partner.

　　“贾妮斯，”明美朝着她之前的搭档走过去。

　　Janice evaded Minmei's embrace, and nodded coolly.

　　贾妮斯避开了她的拥抱礼，冷淡地点点头致意。

　　"Lynn."

　　“林。”

　　The singer began to look around the room. Lang cleared his throat meaningfully."I think we should give Minmei and the colonel some privacy," he said, already ushering Exedore, Janice, and Sarna from the room.

　　歌手开始环视房间。朗有意清了清喉咙。“我想我们应该给明美和上校一些私人时间。”他边说边将爱克西多、贾妮斯和莎娜领出房间。

　　When the door slid shut a moment later, it was Minmei who eased out of Jonathan's embrace."Lynn, what's wrong·" he said, standing there with his arms open.

　　房门滑动着关上。这回是明美躲开了沃尔夫的拥抱。“林，出了什么问题？”他呆站在那儿，双臂张开，问道。

　　She fumbled with the hem of her jacket and forced a smile."Colonel, I can't tell you how hap-"

　　她摸索着自己夹克上的褶边，挤出笑容。“上校，我没法告诉你如何发——”

　　"'Colonel'· Lynn, tell me what's going on. I saw you with General Edwards this morning and now you're calling me colonel after I haven't seen you in six months..." He tried to hug her once more, but she deftly took his hand between hers and motioned him to the couch.

　　“‘上校’？林，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今早看到你和爱德华兹将军一起，而现在你又叫我上校，在我和你分离六个月之后……”他又想再次去拥抱她，但她巧妙地抓住他的手，握在自己两手之间，示意他坐到沙发那边。

　　"Jonathan," she began hesitantly,"I know you're expecting us to take up where we left off, but things have changed."

　　“乔纳森，”她犹豫地开始正题，“我知道你正期待我们能够再续我们分开前的感情，但事情已经变化了。”

　　"So I keep hearing."

　　“那我就洗耳恭听。”

　　Wolff was suddenly defensive, and she picked up on his tone."You have to remember, we only had a few days together. And until yesterday I thought..."

　　沃尔夫突然建起防线，她也从他的语调里感受到了。“你得明白，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天。而直到昨天，我还以为……”

　　"You thought I was dead."

　　“你还以为我死了。”

　　Minmei nodded."I didn't know what to do. I was practically crazy with grief and anger." She met his gaze and held it."I hated you, Jonathan-hated you for leaving me, hated you for...so many things."

　　明美点点头。“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那时快被悲伤和愤怒逼疯了。”她迎着他注视自己的目光，四目对望：“我恨你，乔纳森——恨你离我而去，恨你……太多。”

　　Wolff considered her words, then smiled in sudden realization."And you found someone to fill in all those lonely hours."

　　沃尔夫思考着她的话，突然明白了什么，微笑道：“所以你就找了个人填补孤独的时光。”

　　Minmei's eyes flashed."Why didn't you tell me you were married·"

　　明美朝他瞥了一眼：“那为何不告诉我你已经结婚了？”

　　Wolff tried to keep his face from registering surprise."We're separated," he said."Besides, it never came up. I was going to tell you. It's just that everything got fouled up."

　　沃尔夫竭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惊讶之情被她注意到。“我们分居了。”他说，“此外，这从来不是问题。我正打算告诉你。只是每件事情都搞得一团糟。”

　　"'Blame it on the Invid,'" Minmei said, almost cracking a smile. The phrase had become something of a catch-all excuse in Tiresia. Wolff was blushing."Listen," she told him,"I'm not angry anymore. I'm just...happy that all of you are alive. How are Rick and Lisa· And Max-"

　　“‘都是因维人惹的祸。’”明美说，几乎笑了出来。这句话已经成为泰雷西亚里一句万用托辞。沃尔夫这时正面红耳赤。“听着，”她告诉他，“我不再生你的气了，我只是……高兴，看到你还活着。瑞克和丽莎怎样？还有麦克斯——”

　　"So when did you start seeing Edwards·"

　　“那么你什么时候和爱德华兹约会的？”

　　Minmei stood up and stepped away from the couch, wringing her hands."I told you: you weren't there for me, Jonathan. I needed someone to turn to."

　　明美站起身，从沙发走开，绞着自己的双手。“我告诉过你：是你弃我而去，乔纳森。我需要有人能帮我，让我依靠。”

　　"And you picked Edwards!" Wolff shook his head in amazement."Don't you realize he's against everything we stand for· He's nothing but a self-serving, egotistical maniac."

　　“而你就挑中了爱德华兹！”沃尔夫诧异地摇着头。“你不明白他反对我们所奋斗的一切么？他除了是个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狂人之外，一无是处！”

　　"I won't have you talking about him like that!" Minmei said angrily."He treated me with kindness and respect, and what's more, he's the only one interested in making peace with the Invid and putting a stop to all this madness. Not like you and the rest of those...Sentinels, tearing around space stirring things up, not giving a damn what goes on back here!"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明美生气地说。“他对我既亲切又尊重，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个有兴趣和因维人讲和，终止这一切疯狂混乱的人。不像你和其它那些……哨兵们，在宇宙中四处奔忙，惹是生非，压根就不管身后这里发生的事情！”

　　Wolff was too numb to respond. Edwards, he thought, was like some kind of toxic spill, polluting everything he touched. Minmei had her arms folded across her chest, as though she were trying to hold herself together; her foot was tapping the floor. Wolff reached for his drink and drained the glass.

　　沃尔夫全身僵硬，无法回答。爱德华兹，他想，是种毒药，污损了他接触过的所有东西。明美双臂抱叠在胸前，好像怕自己散架一样；她的脚不停点着地面。沃尔夫伸手去取杯子，然后一饮而尽。

　　"Well, I guess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ay, is there·"

　　“那么，我看也没有更多可说的了，还有嘛？”

　　Her lips were a thin line, trembling; then all at once she seemed to relax."I want us to be friends, Jonathan. I've opened a kind of canteen in Tiresia, and I'd love you to see it. Will you promise to stop by·"

　　她先是抿紧双唇，颤抖着；后来，忽然之间又放松下来。“我想要咱们成为朋友，乔纳森。我开了一间士兵俱乐部，在泰雷西亚，我希望你能去看看。方便的时候过去吧，能答应我吗？”

　　He regarded her as one would a memory, mulling over her performance, the scene the two of them had just played out."Sure," he told her absently,"I'll stop by."

　　他打量她的时候，仿佛是在追忆往昔，他反复琢磨着她的表演，琢磨着他俩刚刚演完的这一幕戏。“当然，”他漠然地告诉她：“方便的时候，我会去的。”

　　"There's a lot you'll be able to do here-all sorts of things. You'll see." Minmei seemed excited, like she had won a court case or something. She smiled at him from the doorway."See you soon, okay·"

　　“在那儿你能干不少事——各种事儿。去了就知道。”明美看起来很兴奋，就像刚刚赢了场诉讼。她走到门口，对他微笑着：“回头见，好吗？”

　　Wolff forced a smile and raised his empty glass to her."To friendship," he offered.

　　沃尔夫挤出个微笑，朝她举起自己的空酒杯，提议：“为友谊干杯。”

　　She threw him a wink and stepped out.

　　她朝他眨了眨眼，便踏出门外。

　　Applause, Wolff said to himself.

　　喝彩吧，沃尔夫对自己说。

　　While Wolff and Minmei were having their heart-to-heart and Exedore and Sarna were off somewhere discussing Haydon IV's curious history, Lang took his AI creation to his office and dumped Janice's memory into one of the lab's databanks. He scanned the android's recordings, briefly reviewing the events of the Karbarran and Praxian campaigns, but focusing in on Janice's monitoring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Sentinels' personnel. There was data about Veidt and Sarna, the beings from Haydon IV, that justified further analysis, and some anomalies concerning the Tiresian Rem; but for the moment Lang's main concerns were Burak and Tesla. He had found the Invid's bio-readings baffling, much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so-called scientists, and superior in some respects to the Regent himself! Moreover, the data provided suggested that Tesla was after nothing less than the Regent's throne. And apparently the Perytonian, Burak, had been assisting him in some unspecified way. Lang reminded himself to alert Wolff to these matters.

　　正当沃尔夫和明美谈心之际，爱克西多和莎娜在别处讨论着海顿四号星奇妙的历史，而朗则带着他的人工智能造物来到办公室，将贾妮斯的记忆导入到实验室的资料库之中。他扫描了人造人的记录，简要回顾了卡巴拉星和普拉西斯星战役的各事件，但重点放在贾妮斯对哨兵同盟人员的监视和评估上。其中有关于来自海顿四号星的生命维特与莎娜的数据，表明有必要做进一步分析；还有关于泰雷西亚人雷的一些异常情况；但此时此刻朗最关注的则是伯拉克和泰斯拉。他发现这个因维人的生物指标令人困惑，与那些所谓的“科学家”们大相径庭，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瑞金特自身！此外，已提供的资料表明泰斯拉一心追求瑞金特的王位。而且，很明显，佩里顿人伯拉克，一直在以不明确的某种方式协助着他。朗提醒自己，一定要警告沃尔夫这些情况。

　　Minmei was gone by the time Lang and the others returned to the scientist's quarters, and Wolff seemed sullen, just as Lang had anticipated. There was a nearly empty brandy bottle on the low table in front of the couch.

　　朗和其他人回到自己寓所时，明美已经离去，只留下沃尔夫面色阴郁，这倒和朗预期的一样。沙发前的茶几上，白兰地的瓶子几乎空了。

　　"I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ship, Lang," the colonel said without preamble."When can we have it·-steal it, I mean."

　　“我想谈谈那艘船，朗。”上校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偷到，我是说。”

　　"The sooner the better."

　　“越快越好。”

　　Wolff narrowed his eyes."What's it going to mean to the summit·"

　　沃尔夫眯起眼睛：“这对双方高层会议来说，有什么影响？”

　　Lang let out his breath and traded looks with Exedore. If Wolff didn't want to mention Minmei, it was fine with him.

　　朗松了口气，和爱克西多互望了一下。如果沃尔夫不提明美，那正合他意。

　　"We've already discussed possible scenarios with Reinhardt and Forsythe. It could set things back some, of course, but as long as we can make the Regent believe that you acted on your own, I don't think we'll be jeopardizing the truce."

　　“我们已经和莱因哈特与福尔塞提讨论了可能的情景。当然了，这会让事态倒退一些，但是只要我们能让瑞金特相信你是个人行为，我想我们不会损害和约。”

　　Exedore concurred."Furthermore, we think it best if you take Janice, Sarna, and Burak with you. There's no telling what the Regent might expect in the way of reprisals for our...carelessness."

　　爱克西多认同地补充：“而且，我们觉得最好你能带上贾妮斯、莎娜还有伯拉克。很难推测瑞金特会对我们的‘无心之失’期待着什么样的报复。”

　　"We would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Janice chimed in, seemingly unaware of the gaps in her recent past.

　　“我们别无选择。”贾妮斯插话，看起来对自己不久前的记忆断裂毫无觉察。

　　"What about Tesla·" Sarna thought to ask.

　　“那泰斯拉呢？”莎娜想了想，问道。

　　Lang stroked his chin."We've been wondering about that. He could represent a welcome chip at our bargaining table. But as I understand it, that's been his primary function all along."

　　朗摸了摸下巴，回答：“我们一直在考虑这点。在我们的交易桌上，他可以充当一副欢迎筹码（注：欢迎筹码是赌场为了招揽新顾客而发放的免费赠礼筹码）。但据我所知，这一直以来都是他所起到的主要作用。”

　　Wolff snorted."I'm not saying we couldn't get along without him, but he has been useful to us."

　　沃尔夫不同意地一哼：“我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他就不行，不过他确实也曾经派上过用场。”

　　"Not if the Regent begins to look upon him as a traitor," Exedore saw fit to point out.

　　“如果瑞金特开始将他当成叛徒的话，他就没用了。”爱克西多认为有必要指出这点。

　　Lang thought about the data he had screened, and Tesla's ambitions."Take him," he decided at last."I think he'll continue to serve you. In fact, from what Janice told me of the mutiny, our Tesla seems to have his sights set on leadership of the Invid. You might be able to encourage that some, Wolff."

　　朗想起了自己筛选过的资料，还有泰斯拉的野心。“带上他，”他最后决定：“我想他还会为继续为你服务的。实际上，根据贾妮斯告诉我的关于这次叛变的情况，我们的泰斯拉把因维人的领导地位当成了理想。你也许能给他些鼓励，沃尔夫。”

　　Wolff slapped his hands on his thighs and stood up."What are we waiting for· What about weapons and a shuttlecraft to reach the ship·"

　　沃尔夫双手拍在大腿上，站起身说：“我们还在等什么？接近那艘船所需要的武器和穿梭机呢？”

　　"That's all been arranged," Exedore told him.

　　“都安排好了，”爱克西多告诉他。

　　"What if Edwards decides to pursue us·"

　　“如果爱德华兹决定追击我们，怎么办？”

　　"Somehow I don't think he will," Lang speculated."But you will be hunted. You'll have to leave Praxis and remain incommunicado for a time."

　　“我感觉他不会这么做，”朗推测道。“但你们会被追捕。你们必须要离开普拉西斯，并保持一段时间不与外界联系。”

　　Suddenly Wolff began to feel the immensity of it all."Can you get Burak and Tesla out of lockup without arousing suspicion·"

　　沃尔夫突然间明白，此事涉及面之广，超出预期。“你能将伯拉克和泰斯拉从牢房弄出来，又不引起怀疑么？”

　　"I think so," Lang answered him from the com.

　　“我看行，”朗回答的声音从通讯器传出。

　　Wolff heard him tell the guards in the confinement area to have the two XTs brought to the laboratory for testing. Then he saw Lang's face pale.

　　沃尔夫听到他通知卫士们将那两个关在禁闭区的外星人带到实验室作测试。随后，他看到朗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What is it·"

　　“怎么了？”

　　"They've already been released," Lang said."On Colonel Wolff's request."

　　“他们已经被释放了，”朗说：“应沃尔夫上校的要求。”

　　Elsewhere in the fortress, Burak and Tesla were moving cautiously along an empty corridor space, closing on an area that had been designated for the Regent and his retinue. Only minutes before, they had overpowered their armed escorts; it had proved as simple a matter as it had been to inveigl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location of the Regent's guest quarters. Tesla was whispering self-congratulatory praises to himself now, while Burak remained in the larger being's shadow, fearful of discovery by Human personnel.

　　在堡垒的另一个地方，伯拉克和泰斯拉谨慎地沿着一条空荡的通道前行，渐渐接近了指定给瑞金特及其随从居住的区域。就在几分钟之前，他俩轻松制伏了武装看守，也同样轻松地骗取了瑞金特居住的宾馆位置。这时泰斯拉在心里对自己轻声道贺，而伯拉克跟在大块头的影子里，生怕被人类船员发觉。

　　"What are you shivering about·" Tesla said, coming around, bold and aggravated. He motioned broadly to the corridor."Fate has cleared a path for us."

　　“你为什么发抖？”泰斯拉转过身来，怒冲冲大声问道。他毫无顾忌地指着通道，说：“命运已经为我们扫清了道路。”

　　Burak had to admit that that seemed to be the case. They had seen no one since leaving confinement; in fact, it was almost as if someone were running along ahead of them, sweeping the place clean. But what Tesla didn't realize was that Burak was as frightened of fate as he was anything else. It was fate that kept his planet locked in the recurring past; fate that had gotten him into this mess to begin with...

　　伯拉克不得不承认情况的确如此。自从离开了禁闭室，他们一个人也没有看到。实际上，就像是有人在他们前面开路，已把这地方清扫一空。但泰斯拉没认识到的是，伯拉克对命运有着非同寻常的恐惧。正是命运将他的星球锁在周而复始的旧日时光；正是命运将他卷入这场混乱的谜局……

　　"I can feel his presence," Tesla announced, stopping short. Burak bumped into him and backed up a step. Tesla appeared to be growing larger as he approached his quarry."Soon, my friend, soon."

　　“我能感到他的存在，”泰斯拉高声说道，脚步停顿了一下。伯拉克一头撞上了他，后退一步。泰斯拉离猎物越来越近，同时身体似乎越发高大了。“快了，朋友，快了。”

　　It dawned on Burak that the Invid had more on his mind than talk, and he wanted no part of murder. He said as much to Tesla as they approached an intersection midway along the corridor."I-I'll wait for you here-you know, s-stand guard."

　　伯拉克豁然领悟到，这个因维人的心思很多没说出来，而他一点也不想参与谋杀。他们走到中途的一个通道交叉口时，他说：“我——我在这里等你——你知道，得放——放哨。”

　　Tesla looked down at him."Fine. You do that," he sneered, and moved off into the perpendicular corridor.

　　泰斯拉低头看他。“好的，你来放吧。”他嗤笑一声，便动身进入那条直角相交的通道。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intersection Tesla came upon the first line of Invid sentries. Recognizing the Regent's chief scientist, they immediately genuflected and offered their salute. Then four of the Regent's elite soldiers came forward to escort Tesla into the Regent's private chambers.

　　从交叉口进去不远，泰斯拉便遭遇了因维哨兵的第一道防线。他们认出了瑞金特的首席科学家，立刻跪地行礼致敬。随后四位瑞金特的精锐战士主动上前，护送泰斯拉进入摄政王的私人房间。

　　"Tesla!" the simulagent gasped, spilling a lapful of fruits to the floor as he stood up."They've released you·" His snout went up in an approximation of a laugh."I knew I could do it!"

　　“泰斯拉！”替身惊讶得透不过气，站起身时膝上堆放的果子滚落一地。“他们把你放了？”他的尖嘴翘起，表情像是在笑。“就知道我能办成！”

　　Tesla regarded the gesture with indifference, too caught up in the moment to realize just who and what he was dealing with.

　　泰斯拉对他的态度却反映冷漠，此时他的心里根本没工夫考虑摄政王同什么人办了什么事。

　　"I have things to discuss with you, sire," he said, taking a menacing step forward.

　　“我有事与你商讨，殿下，”他一边说，一边威胁地上前一步。

　　"Yes, I'm sure you do! Tesla, I'm delighted to see you."

　　“当然，你一定有话说！泰斯拉，见到你我真高兴。”

　　"We'll see," Tesla told him."But perhaps you should reserve judgment until you've heard me out."

　　“这话先放放，”泰斯拉告诉他，“不过等你听完的时候，也许你就不会保留现在的看法了。”

　　The simulagent's elongated brow wrinkled.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esla's tone...His black eyes began to dart around the room. The guards, he remembered, and made a move toward the door.

　　替身皱起了细长的眉毛。泰斯拉的语调有异常……他黑色的双眼开始扫视四周。卫兵，他想起来了，于是朝门走了一步。

　　"Don't even think of it," Tesla said, stepping into his path. He thrust a powerful finger into the simulagent's chest and held his other hand up for inspection."Five fingers, Regent. Five! There was a time when your wife alone had five fingers. Doesn't that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me·"

　　“想都别想了，”泰斯拉拦在他面前说道。他伸出一根手指，用力捅在替身的胸口前，又举起另一只手审视着。“五根手指，瑞金特。五根！还记得么，曾经只有你妻子一个人有五根手指。这样，你对我是不是有了新的了解呢？”

　　At Tesla's shove, the false Regent fell backward onto a table that somehow managed to support his bulk."Tesla, you're mad!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o·"

　　泰斯拉一推，冒牌瑞金特倒退一步，撞在桌上，才支撑住了他的身躯。“泰斯拉，你疯了！你要干什么？”

　　"Mad· Anything but mad, Your Highness! I have been ingesting the fruits of other worlds, while you've been playing silly war games with these Humans. And as a result I've had my inner eye opened to transcendent realities, while you've set your gaze on meaningless conquests. I have been evolving, while you have sunk to your neck back into the slime that gave us birth. The fruits were meant for you, but it is Tesla who has reaped their subtle benefits. You used to ridicule my delvings into such things, but regard me now: I live, Regent," Tesla intoned, raising his arms above his head,"and you will die unless you abdicate to me!"

　　“疯了？一点也没有，殿下！我摄取了其它世界的果子，而那时你正和这些人类玩着愚蠢的战争游戏。结果就是：我的内在之眼开启了，看到了超验的现实，而你就将眼光放在了毫无意义的征服之上。我进化了，而你将脖颈缩入诞生我们的泥土。果子原本为你准备，但泰斯拉收获了它们精妙的益处。你曾经耻笑我对此潜心探究，但现在看着我：我还活着，瑞金特，”泰斯拉吟诵着，双臂高举过头，“而你，若不将王位交与我，只有死亡！”

　　The simulagent opened his mouth to cry for help, but nothing emerged.

　　替身张口想大喊救命，但徒劳无功。

　　"Kneel before me!" Tesla demanded, gesturing to the floor.

　　“在我面前跪下！”泰斯拉指着地面，要求道。

　　Paralyzed with fear, the simulagent gulped and found his voice."Tesla, listen to me: you don't understand. I-"

　　替身恐惧得无法动弹，咽了一口气之后，才说出话：“泰斯拉，听我说：你不明白，我——”

　　"Kneel before me!"

　　“在我面前跪下！”

　　"I-"

　　“我——”

　　Tesla grabbed the false Regent by the cowl and dragged him to his knees."I will rule in your place. I will lead our race from this moment on. Do you agree to it·"

　　泰斯拉一把抓住假摄政王的肉甲，把他拖到地上跪下。“我将取代你的统治。从今往后，我将统领我们这一族。你同意吗？”

　　"Tesla," the simulagent pleaded."I can't agree-"

　　“泰斯拉，”替身恳求道，“我无法同意——”

　　"Fool! Would you force me to kill you!" His hands were clasped around the simulagent's thick neck now.

　　“傻瓜！你在逼我杀了你！”这时，他的双手钳住了替身粗壮的脖子。

　　"-"

　　“——”

　　"Abdicate!"

　　“退位！”

　　"-"

　　“——”

　　"Surrender to me!"

　　“给我屈服吧！”

　　"-"

　　“——”

　　The simulagent's four-fingered hands tore desperately at Tesla's own, but could not counter the strength madness had lent them. Tesla's powerful thumbs found soft and vulnerable places as he continued to squeeze the life from his would-be foe. Black eyes bulged and a horrible death rattle began to emerge from the simulagent's ruptured throat. Then it was over.

　　替身用两只四指大手拼命撕扯着泰斯拉的手，但敌不过疯狂赋予泰斯拉的力量。泰斯拉继续将生命力从他的假想敌体内挤走，有力的拇指捏到了柔软脆弱的要害之处。替身黑色的双眼突出，一阵恐怖的喀喀的死亡之声从他断裂的喉头传出。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He withdrew his hands and stepped back, as if waking from some somnambulistic experience. The Regent's body was sprawled on the floor below him, already drained of life's vernal colors. This being, who had been like a father to him...And suddenly Tesla knew a gut-wrenching fear-a fear intense enough to engulf all the anger and hatred and maniacal urges he had given vent to only a moment before. He turned to the door, down in a fugitive's stoop, fluids running wild within him. He had been misguided! He could not take the Regent's place! The Regis would murder him for his betrayal. He would be devolved to the lowliest life-form, a mere troglodyte, exiled from his own kind. And what was he to do now·...

　　他缩回手，后退一步，好像刚从梦游里清醒过来。瑞金特的尸体在他脚下，瘫卧在地板上，已经没有一丝生气。这个人，曾如同他的父亲一般……突然间，泰斯拉体会到了内脏绞痛般的恐惧——如此强烈的恐惧，吞没了所有愤怒、仇恨、还有仅仅片刻之前他才释放出的疯狂渴求。他转身向门走去，垂头丧气，弯腰驼背，感到体内血流汹涌。他误入了歧途！他无法取代瑞金特的地位！瑞吉斯会因为背叛而处死他。他将会退化成最低等的生命，被同类放逐的野蛮人。而现在又该做什么？……

　　He remembered the Sentinels. Surely Wolff would be returning to Praxis, he thought. He would persuade Wolff and the others to take him along, remain with them until all this blew over. The Regis might rule for a time, but sooner or later he would assume his rightful place and rule by her side-the Sentinels would encourage him to do so!

　　他记起了哨兵同盟。当然，沃尔夫会回到普拉西斯，他想。他会劝说沃尔夫和其他人带上他一起走，这事平息前，都一直和他们一道。瑞吉斯或许将统治一段时间，但迟早他会获取自己的正当地位，在她身边一起统治——哨兵同盟也会鼓励他这么做的！

　　Tesla gave a final look at the body. He began composing himself for the guards, then realized that no such charade was necessary. With the Regent dead, they were little more than mindless devices; it was possible they wouldn't even remember Tesla's visit.

　　泰斯拉最后看了一眼尸体。他正准备为应付卫兵编托辞，随后又认识到这种花招已经没有意义了。瑞金特一死，他们全和无脑机器差不多；甚至他们都不会记得泰斯拉来访问过。

　　With these things in mind, he opened the door.

　　他打开门的时候，胸有成竹。

　　Lang, Wolff, and the others had split up to search the fortress for Burak and Tesla, after agreeing on a time to rendezvous in the shuttle launch bay. With an all-Human crew aboard-save the Regent and his retinue-there wasn't much chance of the XTs escaping detection; but one never knew what to expect from Tesla. There was no time to investigate the release order that had freed them, either, but Lang promised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later on.

　　朗和沃尔夫等人分两路在堡垒里搜寻伯拉克和泰斯拉的踪影，约好时间在穿梭机发射区会合。除了瑞金特和随从，堡垒上的船员都是人类，因此外星人蒙混过关的机会不大；但谁也不知道泰斯拉会惹出什么麻烦。目前也没时间调查那个释放他俩的命令，但朗允诺今后一定会调查。

　　It was Exedore who discovered Burak lurking in one of the corridors near the ship's designated Invid sector.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the fortress seemed unusually deserted, but he barely gave it a second thought. He was explaining the need for urgency to the Perytonian when Tesla showed up all in a rush, looking like he had just seen the face of the Creator.

　　爱克西多发现了伯拉克，他就鬼鬼祟祟地待在堡垒指定给因维人的那块区域附近的通道中。爱克西多突然意识到堡垒看起来空寂得不寻常，但他也没有更深入地去想。他正向佩里顿人解释事态的急迫时，泰斯拉匆匆忙忙出现了，样子就像刚刚亲眼见过造物之主一般。

　　"Where have you been·" Exedore said, toe-to-toe with the towering Invid.

　　“你去哪里了？”爱克西多问道，与比他高大得多的因维人相对而立。

　　Tesla began to stutter a response, then remembered himself and said,"I don't have to answer to some Zentraedi clone."

　　泰斯拉结结巴巴，正要答话又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说道：“我没必要向天顶星克隆人交代。”

　　Exedore bristled at the comment, but decided against engaging in what would be a useless argument. Instead, he drew a handgun, informed the two of Wolff's departure plans, and hurried them along to the hold. Wolff, Janice, and Sarna were already there, anxious to get under way. The guards-some of whom were part of the plan-had already been dispatched, so it was safe for the moment for both Lang and Exedore to be on the scene.

　　爱克西多被这句话惹恼了，但决定还是避免陷入无谓的争执。他拔出一支手枪，向俩人通知了沃尔夫的出发计划，并催促他们一路加紧步伐，前往指定船舱。沃尔夫、贾妮斯和莎娜已经在那里了，焦急地等待启程。卫兵们——其中有些人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已经被派到别处，所以此时朗和爱克西多出现在这里是安全的。

　　"I guess this is good-bye for a while," Wolff was saying while Sarna and an armed Janice escorted Burak and Tesla aboard."I don't know what to say, Lang."

　　“我想这次分别，再见要很久以后了。”沃尔夫说，莎娜和持枪的贾妮斯则押送着伯拉克与泰斯拉上船。“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朗。”

　　"Just pray we're not too late," Lang said soberly. He offered Wolff his hand."Godspeed, Colonel."

　　“就祈祷我们还不算太迟吧。”朗严肃地说。他朝沃尔夫伸手，准备握手告别：“马到成功，上校。”

　　Wolff stepped back and saluted Lang and Exedore, gave one last look around the bay, and hastened up the ramp.

　　沃尔夫后退一步，朝朗和爱克西多敬礼，最后对港区环视一周，迅速升起了舷梯。

　　Lang said,"Have we done the right thing, Exedore·"

　　朗说：“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吗，爱克西多？”

　　"We do what we can," the Zentraedi told him.

　　“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天顶星人告诉他。

　　They didn't wait around to watch the launch.

　　他们没有等到发射，便离开了这里。

　　"They're on their way, General," Colonel Adams reported to Edwards a short time later."Your orders·"

　　“他们按计划行动了，将军。”过了一会儿，亚当斯上校向爱德华兹汇报。“您下命令吗？”

　　"Your men are to give pursuit, but tell them to keep their enthusiasm in check. Just be sure it looks good, and make certain that the ship is allowed to fold. I don't want any slipups now."

　　“派你的人去追击，但是告诉他们要控制一下情绪。要确保场面上很好看，还要保证能让那艘船折叠。我不希望有任何闪失。”

　　"Roger, sir," Adams said, and signed off.

　　“遵命，长官。”亚当斯说完便收了线。

　　Edwards collapsed onto his bed, weary from the choreographing the plan had entailed. Freeing the aliens, supplying them with what they needed to know, keeping the corridors clear, instructing the guards in confinement and in the shuttle bay how to behave...It was more than most men could have handled. But then again, Edwards reminded himself, he was not most men.

　　爱德华兹放松地躺在床上，编排这个计划所需的各种要素让他十分疲惫。释放两个外星人、给他们提供需要知道的信息、清空各条通道、给禁闭室和穿梭机港区的卫兵发指令如何行动……这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人处理的能力。但又一次，爱德华兹提醒了自己，他并非平凡之辈。

　　And so far things had gone off without a wrinkle; the Invid imposter was surely dead, and Wolff was a criminal. The council could not help but see things his way from now on, and the threat of a stepped-up war with the Invid would resul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leet he needed to carry out his more important plan: the eventual conquest of Earth.

　　而且目前为止，事情进展的非常平顺；冒牌摄政王必死无疑，而沃尔夫成了罪犯。委员会除了按他的方向行事之外，别无他路可选；而与因维人紧迫的战争威胁会为他建造所需的舰队，从而执行自己更重要的计划：最终征服地球。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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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iya Parino Sterling's rescue of the Spherisian crystallite [sic] was an act of derring-do worthy to stand beside the infamous "costume change" that had earned her husband such plaudit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First Robotech War.

　　LeRoy La Paz, The Sentinels

　　米莉娅·帕丽诺救出史菲利思雏晶岩［原文如此］的壮举，足以与第一次宇宙大战早期令她丈夫声名显赫的“化装营救”行动（注：应指麦克斯驾驶着身穿天顶星军服的VF-1战斗员，化装营救被俘的丽莎、瑞克和本一事）相提并论。

　　                                    ——勒华·拉巴斯，《哨兵同盟》





　　"I want someone to sweep the caves," Rick said into his helmet pickup."Then we're out of here!"

　　“谁去清扫洞穴，”瑞克对头盔上的话筒发令。“随后我们都从这儿撤离！”

　　Bela volunteered. Rick looked around and spied her down below, waving to him from the area the GMU had occupied before Cabell's desperate plan had been set in motion. Rick chinned the helmet stud again and told Bela to make it quick. He saw her, Kami, and Learna scurry off toward the mouth of the cave and disappear inside. Rick called up a display on the helmet's faceshield; then, satisfied that he had sufficient oxygen remaining, he scrambled up the steep slope toward the relocated vehicle.

　　贝拉自告奋勇。瑞克扫视人群，看见她在下面朝他挥手。那里正是卡贝尔孤注一掷的计划启动前GMU基地的位置。瑞克连通头盔话筒，告诉贝拉动作要快。他望着她、卡米和莱亚娜的身影快步朝洞口走去，迅速消失在洞里。瑞克调出头盔面罩上的显示数据，对氧气存量充足的情况感到满意。他开始攀登峭壁，朝GMU的新位置爬去。

　　Praxis's atmosphere had grown superheated and unbreathable, forcing everyone but Veidt and Teal into helmets and environment suits. From the high ground above the caverns, where the GMU was maintaining its precariously angled position, Rick glanced back at the wrinkled terrain. Eruptions of volcanic light could be seen through the dense shroud that stretched from the hills all the way to the base of a distant escarpment. And out of this storm came two lone Veritechs, returned from a final reconnaissance flight. Rick tuned into the command freak, only to have his worst fears confirmed: there wasn't a safe region to be found anywhere on the planet.

　　普拉西斯的大气变得异常灼热，无法呼吸。除了维特和缇尔，每个人都不得不戴上了头盔，穿上了防护服。GMU停在洞穴上方的高地上，保持着不稳固的倾角。在那儿，瑞克朝身后起皱的大地回望：从这里的山丘一直到遥远的绝壁山崖脚下都浓烟密布，其间不时穿透出火山喷发的光芒。两驾势单力薄的变形战机从风暴里飞出，它们刚刚完成最后一次侦查飞行，正在返航。瑞克调到指挥频道，而结果只是证实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整个星球找不到一处安全地带。

　　The Alphas whooshed in overhead, reconfigured, and maneuvered into the open maw of the GMU's ordnance bay. The Hovertanks and the Skull's VTs were already aboard; only two mecha remained outside-the VTs Rick and Max would pilot up once Vince Grant gave the go signal.

　　阿尔法从头顶上呼啸而过，调整飞行动作后驶入了洞开的GMU军械舱。气垫坦克和骷髅中队变形战机已经入舱，只剩两驾还在外面——一旦文斯·格兰特下令出发，瑞克和麦克斯就会开动它们。

　　Rick dug his toes into the ground and completed the climb, out of breath when he reached the rim of the chute the Sentinels had blown open in the roof of the cave. The front end of the GMU overhung the rim, elevated now by the hundreds of orbs that had streamed from the cave after the chute had been opened. It was Cabell's idea, and Veidt's peculiar talents, that made the plan workable.

　　瑞克试探脚尖，在地上踩稳，攀爬完最后一步。当他来到竖槽边缘时，几乎喘不上气来。这是哨兵们从洞中朝头顶轰开的一条通道。GMU的前端悬在竖槽边，几百个圆球正在下面抬升。它们都是自竖槽打开后从洞里涌出的。这是卡贝尔的主意，而维特特殊的才能让这计划变得可行。

　　As a last resort the Sentinels had decided to enlarge the diameter of the cave's internal passageways to accommodate the huge creatures stuck for want of an egress suited to their size. That way, Cabell reasoned, they could at least raise a few more Alphas before the planet blew itself to smithereens-providing of course that the orbs could be mad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entinels weren't trying to destroy them, as they had those spiderlike monstrosities. And assuming for the time being that Wolff and Janice, or someone, would be coming to their rescue.

　　作为最后的手段，哨兵决定扩大洞穴内部通道的直径，好让巨型生物能够安然逃出。这样的话，卡贝尔推测，在这个星球粉身碎骨之前，它们至少能多升起几架阿尔法——前提是圆球们能够理解哨兵们并不是要摧毁它们，就像之前那些蛛形怪物的命运那样。还要假设沃尔夫和贾妮斯，或者别的什么人，在此期间能够来救援他们。

　　Rick couldn't recall just who had pointed out that some of the larger orbs were still going to face difficulties reaching the entrance; but it was Veidt who proposed boring an artificial chimney through the roof of the cave. Additionally, the Haydonite maintained, the Sentinels were wasting their time airlifting individual mecha, when the increased supply of globe-beings would allow them to raise the entire GMU-if the mobile base could be position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orbs could get underneath.(Even with its one-hundred-foot tires, the thing was still too low to accommodate the largest of the orbs.) Vince, Rick, Lisa, and some of the others had determined that the GMU could sustain itself in orbit for a limited time, thanks to the modifications the landcrawler had undergone during its stint with the Farrago. It would mean a dangerously uncomfortable existence for as long as Praxis held together; but even weightlessness and privation were preferable to the death they were bound to suffer on the surface.

　　瑞克记不清是谁指出一些较大的圆球还是很难抵达洞口；不过提议从洞顶开一个人造烟囱的人是维特。此外，海顿人坚持，在圆球越来越多，足以升起整个GMU的情况下，哨兵们只让几架飞机升空是浪费时间——如果机动基地能摆好位置，让圆球们钻到底下去的话。（即使它的轮子有一百英尺高，这点空间对于安置最大的圆球来说仍然太低矮。）文斯、瑞克、丽莎等人认为，由于GMU和法拉戈号结合时所做的改造工作，这个原本只能在陆地上逞强的大家伙可以在轨道上独自坚持一阵子。这将意味着普拉西斯星苟延残喘的这段时间里会让大家在空中极度不适；但即使是无重力和物资匮乏也好过他们在地表上必将面临的死亡。

　　So after Veidt had relayed the details of the scheme to the orbs (who were in his words "thankful" and more than willing to reciprocate), and firepower had opened the chute, the GMU was repositioned at the rim of the opening to catch the creatures as they levitated from the cave.

　　维特已将方案的细节传达给圆球们（按他的话说，他们非常感激，十分乐意报答），炮火也已轰开了一条竖槽通道。于是GMU移位到槽口边缘，迎接那些从洞中升起的生物。

　　As Rick regarded the all-but-floating vehicle now, he decided it was the most bizarre sight he had ever seen: the GMU looked as though it were sitting atop a mountain of unburstable bubbles. Veidt was hovering nearby directing the flow. And in spite of the scale and the incredible size of some of the orbs, the end result of the Sentinels' partnership with the creatures had rendered the GMU almost toy-like in appearance.

　　此刻，瑞克正打量着这辆空中漂浮的大车，感到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奇异的场面：GMU仿佛端坐在一大团压不爆的肥皂泡小山上，而维特在一旁飘着，指挥整个流程。尽管圆球数量众多，有些还体积庞大，这次它们同哨兵们的合作给GMU增添了玩具般的外观。

　　Rick continued to watch in amazement as more and more orbs attached themselves to the cluster. The GMU's massive wheels were fully off the ground now, and Rick was anticipating Vince Grant's words even before they issued through the helmet speakers.

　　越来越多的圆球聚在一起，瑞克一直目不转睛。GMU的巨轮此刻已经全部离地，瑞克正想着文斯该发令了，就听到他的声音从头盔扬声器里传出。

　　"The ride's starting, Rick. You better get the Alphas up." Grant's tone was one of excited disbelief.

　　“这就出发了，瑞克。你最好把阿尔法机开上来。”格兰特的语调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兴奋。

　　Rick turned in time to see Veidt give him a knowing nod, signaling that he had "heard" Grant's message. When the Haydonite began to move off in the direction of Max's Alpha, elevating some as he hovered along the rim of the chute, Rick chinned Bela's frequency.

　　瑞克转身，刚好看到维特朝他会意地点头，表明他已经“听到了”格兰特的消息。这位海顿人开始沿着竖槽边缘逐渐上升，朝麦克斯的阿尔法机飘去，瑞克这时连通了贝拉的频道。

　　"A moment more," the Praxian told him."Teal is with us."

　　“再等一会儿，”普拉西斯人告诉他：“缇尔和我们在一起。”

　　"What's she doing down there·" Rick asked, surprised."Everyone was supposed to be aboard by now."

　　“她在那下面干什么？”瑞克惊讶地问道：“到现在，每个人都应该上船了。”

　　"You will hear it from her own mouth," Bela told him shortly.

　　“你听她自己说吧，”片刻后，贝拉告诉他。

　　Rick understood tha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Baldan's death, and thought better than to press for details."All right," he said."Tell Kami and Learna they'll be riding with Max and Veidt. You and Teal will go up with me."

　　瑞克明白这和鲍丹之死有关，再三考虑下还是没有追问细节。“好吧，”他说：“告诉卡米和莱亚娜，让他们同麦克斯和维特一起走。你和缇尔跟我一起上去。”

　　Bela acknowledged, and Rick hurried off to the Guardian-mode Alpha, which was sitting at the edge of the GMU's bubble mountain like some diminutive bird-of-prey. He threw himself up into the cockpit and brought the mecha's engines to life. Beside him the mountain was lifting off, while Praxis continued to rumble its ominous farewells.

　　贝拉回了话，瑞克便匆匆奔向阿尔法守护神，它踞在GMU下面那座泡泡小山的边上，活像一个小型猛禽。他跳进机舱，打开引擎。他边上的山脉正在离地升空，普拉西斯继续隆隆作响，发出恶兆般的道别声。

　　In Fantomaspace, meanwhile, the pirated shuttle carrying Wolff and company from the SDF-3 was closing fast on the anchored dreadnought Lang had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curing.

　　此时，凡托玛空间里，沃尔夫和SDF-3上的随行人员驾驶着盗来的穿梭艇，依照朗博士先前的协助，迅速接近那艘停锚中的无畏舰。

　　"They're warning us to come about and return to the fortress," Janice told Wolff from the command seat."Scanners show two gunships on our tail."

　　“他们在警告，要我们改变方向返回堡垒,”贾妮斯坐在指挥席上告诉沃尔夫：“扫描器显示两艘炮艇跟在我们身后。”

　　Wolff leaned forward to study a monitor, straining against the chair's harness. Elsewhere in the small command cabin, Sarna and Burak were similarly strapped in. Too large for any two of the shuttle's acceleration couches, Tesla was in the cargo hold, shackled but free-floating.

　　沃尔夫身体前压，仔细看着一台显示器，座椅上的安全带被拉得紧紧的。小指挥舱的另一边，莎娜和伯拉克也被绑在座椅上。泰斯拉身体太大，即使是两张加速座椅也容不下他，于是就给他上了镣铐，任他在货舱自由飘浮。

　　"Any word from the cruiser·" Wolff asked in a determined voice.

　　“巡洋舰发话了吗？”沃尔夫语调坚定地问道。

　　"Negative. They're not even responding to the SDF-3 bridge."

　　“没有。他们甚至没有给SDF-3舰桥回话。”

　　"Good. Now if we can just get there in time..."

　　“好的，只要我们能及时抵达那儿……”

　　A blaring sound began to wail from the control station's external speakers, and Janice swung to an adjacent console."We're being targeted."

　　控制台的外部扬声器响起一阵警笛声，贾妮斯转向邻近的一台控制器看去。“我们被锁定了。”

　　"Ignore it," Wolff snapped."The first one will be a warning shot. With a little luck we'll be too close to the cruiser for them to risk a second."

　　“别理它，”沃尔夫大喝：“第一发是警告。我们运气好的话，就能离巡洋舰很近了，这样他们就不敢发第二发。”

　　"Steady..." Janice cautioned, and a split second later a bolt of angry light strobed into the cabinspace through the forward viewports. A second burst followed, singeing the shuttle's radome. Displays and monitors winked out, then revived.

　　“准备……”贾妮斯提醒道。她话音未落，一道光芒怒闪而来，刺入前向观察窗，照亮了舱内。第二束脉冲紧跟而来，烤焦了雷达整流罩。一张张显示屏幕先是熄灭，随后又恢复正常。

　　Wolff showed the others a roguish grin."Now we couldn't answer them if we wanted to."

　　沃尔夫对其他人狡黠一笑：“现在就算想回答他们也不行咯。”

　　"Cruiser's docking bay is opening. The bridge is patching into our guidance system. The SDF-3 thinks they're assisting in our capture."

　　“巡洋舰的停机区开放。舰桥正在接入我们的导航系统。SDF-3会认为他们在协助捕获我们。”

　　"Let them take us in," Wolff ordered. He turned his head to take a final look at the SDF-3, suppressing a wish to see the fortress holed and derelict.

　　“让他们把我们弄进去。”沃尔夫下令。他扭过头想最后看一眼SDF-3，压制了自己那份渴望看到堡垒被洞穿废弃船的心情。

　　Janice straightened in her chair to obstruct his view."The fortress is repeating the warning. Admiral Forsythe-"

　　贾妮斯在座椅上挺直身体，挡住了他的视线。“堡垒在重复警告。福尔塞提将军——”

　　"To hell with them," Wolff barked.

　　“让他们都去死吧，”沃尔夫咆哮着。

　　Four crewmembers were on hand to meet the shuttle in the docking bay."We were attached to Major Carpenter's command," one of the young officers explained as Wolff stepped out."Welcome aboard, sir."

　　在停机区，有四名船员前来迎接穿梭艇。“我们是卡朋特少校的部下。”其中一位年轻军官对正步出船舱的沃尔夫说，“欢迎上船，长官。”

　　Sarna hovered alongside Wolff; Janice was last out, keeping a watchful eye on Burak and Tesla.

　　莎娜随着沃尔夫一道飘下；贾妮斯押后，警觉地盯着伯拉克和泰斯拉。

　　Wolff accepted the proffered hands."Carpenter, huh· Good man. Sorry he can't be with us."

　　沃尔夫握了握他们早已伸出的手。“卡朋特，啊？人不错。遗憾的是他没能和我们在一起。”

　　"Dr. Lang has other plans for him, sir," an ensign supplied.

　　“朗博士给他安排了别的计划，长官。”一位少尉回答。

　　"So I understand," Wolff said. Then, as if remembering:"Listen, we've go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ose gun-"

　　“那我明白了，”沃尔夫说。接着，仿佛又想起了什么：“听着，我们得对付那几艘炮——”

　　"All taken care of, sir. We put a few shots across their bow and they showed their bellies."

　　“都对付了，长官。我们朝着他们的船首发了几炮，他们就翻肚皮了。”

　　Wolff returned a weak smile."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Captain-you're committed."

　　沃尔夫以微弱的笑容作答：“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队长——你们做了抉择。”

　　"We were all along. Now we can act on it."

　　“我们早就抉择了。而现在则是我们的实际行动。”

　　"All right," Wolff said, nodding, his smile broadening."Let's get under way."

　　“好的，”沃尔夫的微笑明显了些，点头说：“我们这就出发。”

　　As they left the bay, the ensign added,"Course is set for Praxis."

　　离开停机区的路上，那名少尉又补充道：“航线设定到普拉西斯星。”

　　"What's our ETA·" Janice wanted to know.

　　“我们的预计到达时间呢？”贾妮斯关心这点。

　　"Two days relative." The captain saw their surprise."We've made some improvements since you left."

　　“相对时间两天。”队长看出了他们的惊奇。“你们走之后，我们已经做了些改进。”

　　"I guess you have," Wolff enthused. And he began to think about those improvements as the captain hurried him to the bridge. Carpenter was one lucky soul, getting a shot at returning to Earth. Wolff never would have believed he could be envious of such an opportunity, bu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thirty-six hours had punched a lot of holes in his former thinking. Things have changed, he seemed to hear both Lang and Minmei say; and indeed they had. He would be the next to return Earthside, he decided. One way or another.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year he thought about the family he had left behind, and the love he would try to reawaken.

　　“想必你们已经这么做了。”沃尔夫充满热情地说。队长催促着他们尽快去舰桥的时候，他开始考虑那些“改进”的事情。卡朋特是个幸运鬼，把握住了回地球的机会。沃尔夫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这种机会心生妒意，但过去36小时发生的事情已将他之前的思想戳得千疮百孔。事态改变了，他仿佛听到朗和明美都在这么说；他们的确也这么说过。他暗自决定，自己将是下一个回地球的人。不管以什么形式。而且这一年来他第一次想起了被他抛在身后的家庭，以及那份他想要尽力再次唤醒的爱。

　　The orbs had lifted the GMU to an altitude of almost twenty miles by the time Rick and Max brought their Alphas aboard. Below, hidden beneath a swirling, agitated pall of cloud cover, Praxis was fractured beyond recognition, the molten stuff of its core geysering to the surface and boiling away the planet's oceans and fragile atmosphere. Microclimates and cyclonic storms added to the fury, unleashing blinding bolts of lightning and torrents of black rain, while volcanoes answered the skies with thunderous volleys of their own making. Praxis bellowed and roared like some tortured animal, rattling the GMU with its clamorous cries.

　　当瑞克和麦克斯驾驶的阿尔法机登上GMU时，圆球们已经将基地升到接近二十英里的高度。下方的普拉西斯星隐藏在一片纷乱漩涡般的云幕下，逐渐变得支离破碎，越发陌生。从熔融地核深处不停喷发出的炽热岩浆，煮沸了这颗星球的海洋，摧毁了它稀薄的大气层。刺目的闪电、湍急的黑雨肆意暴虐，其间还有龙卷风在局部小气候里夹杂；地面的火山则对天空以雷鸣般的喷发来应答。普拉西斯像只垂死挣扎的野兽，咆哮着，怒吼着，GMU在它震耳欲聋的呼号里喀喀作响。

　　In the base's pressurized ordnance bay, Rick and the others began to wonder whether they would make it after all. Veidt had told them that the orbs could only remain clustered for a short time once they reached the outer edge of the planet's envelope; but with Praxis seemingly entering its final phase, the base would need to 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iles out-at least as far as the planet's primary satellite. The way Cabell saw it, the Sentinels had one recourse: to use the most fully fueled VTs and Logans I to reach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A preliminary count of the available mecha, however, had already pointed up the cruel truth half the Sentinels would have to face; and even so, what would the rest have accomplished outside of prolonging the inevitable· Were they to throw together a bivouac on the moon's frozen surface, or simply wander the wastes like some misguided flock until the mechas' power and life-support systems failed·

　　基地的加压军械舱内，瑞克等人开始考虑起他们究竟能否坚持下来的问题。维特之前告诉他们，一旦到达星球的大气层外缘，圆球只能保持短时间的聚集；但普拉西斯星显然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基地需要距离它数十万英里——至少是这颗行星第一卫星的距离，才算安全。按卡贝尔地观点，哨兵可利用加满燃料的变形战机和摇石机飞往卫星的背面，以此作为屏障。然而，初步统计可用战机的数量，已经摆明了残酷的现实：半数哨兵将不得不难逃厄运。此外，剩下的那一半延迟了无法避免的命运之后，又能有什么结果？他们是在卫星冰冷的地面上集体露营，还是如同迷途的羊群一般在荒野漫步，直到飞机动力耗尽、生命支持系统失效呢？

　　In another part of the bay, Gnea and Bela were asking Teal why she had gone back to the cave. Neither of the Praxians knew much about Spheris or the ways of its crystalline life-forms, but the women guessed that Teal would have been just as happy to have remained on Praxis with her dead comrade.

　　船舱的另一边，妮雅和贝拉询问缇尔究竟为何回到洞中。她俩对史菲利思以及水晶生命体本身都知之甚少，但她俩猜测缇尔甘愿留在普拉西斯，想必是为了能陪在她死去的战友身边。

　　"But we've all endured losses and hardships," Bela was telling her, trying to be helpful."Recall how Lron and Crysta suffered when the Farrago met its end, and how Gnea and I grieved for our Sisterhood. Now our very world..."

　　“但我们都经历过失去亲友的痛苦，”贝拉想开导她。“想想法拉戈号走到尽头时勒荣和克里斯塔遭受的打击，还有妮雅和我为姐妹会而悲痛。如今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又……”

　　Lron, who was standing within earshot, made a kind of mournful growl."Death is the way of the world," he muttered in the usual Karbarran fashion."We do not mourn the loss of our friends; we are resigned to such things."

　　勒荣站的不远，听到了她的话语，发出了一声哀嗥：“死亡是这世界的方向，”他的咕哝带着卡巴拉人惯有的风格。“我们并不哀悼失去的亲友，我们甘心接受这些。”

　　"I'm not mourning for Baldan," Teal said, looking up at him and Crysta."I'm upset about the child."

　　“我不为鲍丹哀悼，”缇尔望着他和克里斯塔说；“我是为了那孩子而不开心。”

　　"The dead child," Gnea started to say.

　　“那个死掉的孩子，”妮雅正要说下去，却被打断。

　　"It's not dead," Teal said harshly, standing up and walking away from them.

　　“他没死，”缇尔语气强硬，站起身来走开了。

　　"It lives·" Bela said, catching up and spinning her around by the arm."And you would knowingly abandon it·"

　　“他还活着？”贝拉说，追上她，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拉她转回身。“你明知这样还抛弃了他？”

　　"Let her be, Bela," Lron cut in."You know nothing of their ways."

　　“让她去，贝拉，”勒荣插话：“你不懂他们的方式。”

　　"I know what it means to leave a being to die," she answered him."Why, Teal·" she asked.

　　“可我知道见死不救反而走开是什么意思，”她回答。“为什么，缇尔？”她又问。

　　The Spherisian gazed at her coldly."Because I will have to care for the infant. That is our way."

　　这个史菲利思女人冷冷地盯着她，说：“因为我将不得不照料这个婴儿。这就是我们的方式。”

　　Teal snatched her arm away and Bela threw back her broad shoulders."I will return for the child. I will raise it, if you won't."

　　缇尔用力抽回胳膊，而贝拉则挺起自己宽阔的肩膀：“我要为了这孩子回去。我来抚养他，要是你不承担的话。”

　　Teal whirled on her, pointing a hand accusingly."What do Praxians know of motherhood· I forbid you!"

　　缇尔转到她面前，伸手指着她，责骂道：“普拉西斯人对当母亲的事情懂些什么？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Even Gnea had misgivings about the idea, and risked a step into Bela's path."Think twice, Sister. Besides, it is too late-Halidarre rests and our Praxis is out of reach."

　　即使是妮雅对这个主意也很不安，她冒险上前，挡住贝拉，说：“再考虑考虑吧，姐姐。太晚了——哈丽达尔已经休息了，我们的普拉西斯也没法靠近了。”

　　"I'll take you," a female voice rose up from the group of mecha pilots that had gathered round. Miriya Sterling eased her way her way through the group, until she was toe-to-toe with the amazon."I'll take you," she repeated.

　　“我带你去。”她们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圈飞行员，一个女声从中响起。米莉娅·斯特林从人群中挤出，一直走到贝拉面前。“我带你去。”她又重复一遍。

　　"A Praxian and a Zentraedi sharing the same small space·" Gnea scoffed."Even such a mission of mercy-"

　　“在这么狭小的地方让普拉西斯人和天顶星人一起呆着？”妮雅冷笑着，“就算这任务是个仁慈的善举——”

　　"No matter what you may think of me," the former Quadrono ace responded,"I know as much about the sanctity of life as any of you do. Give it a try, Bela-for the infant's sake." She thrust a helmet into Bela's hands.

　　“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这位前昆德诺王牌回答：“对于生命的神圣，我理解的和你们都一样。让我们试试，贝拉——为了这个婴儿。”她往贝拉的手里塞了个头盔。

　　Bela held on to the thing for a moment, then donned it, and raced with Miriya for one of the Skull's red VTs.

　　贝拉拿着头盔想了片刻，戴上了它。她同米莉娅你追我赶，向骷髅中队的一架红色变形机跑去。

　　Rick didn't even consider trying to stop them-not that Bela or Miriya would have listened to him in any case. He had noticed a kind of latent xenophobia surfacing among the Sentinels-something stress had brought out-and reasoned that a rescue mission could provide just the rallying point everyone needed.

　　瑞克甚至没有考虑要去阻止她们——倒不是说贝拉和米莉娅有可能会听他的。他之前已发现哨兵同盟中浮现出一股种族间排斥的情绪，是压力带来的后果。他推测这样一个救援任务能提供每个人都需要的凝聚力。

　　Bela and Miriya were suited up by the time Rick came over to wish them luck; and minutes later the bay had been cleared for the VT's launch. Miriya entered course headings as the mecha dropped down along the GMU's substantially reduced orb cluster and into the dark night of the planet's soul.

　　贝拉和米莉娅整理着飞行服，瑞克过来祝她们好运。几分钟后，军械舱已经为变形机出发做好准备。米莉娅输入航向后，GMU将飞机从已经明显减少的圆球群当中投出。战机向这颗星球黑夜般的灵魂深处驶入。

　　Once through the shroud, the two women witnessed for themselves the final, tormented moments of Praxis's tectonic death. Great, furious rivers of molten stuff coursed across the planet's surface now, burying forests and villages in liquid fire. Here and there, where the rivers were abruptly dammed by ground swells, were crater-sized lakes of lava, flailing white-hot tendrils into an equally hellish sky. Praxis seemed to be expanding while they watched, bursting its geological seams.

　　穿过云幕，二人亲眼见证了普拉西斯星生命中受尽折磨的最终时刻。此刻，熔岩在行星表面上流淌，汇成愤怒的巨河，流淌的火焰埋葬了树林和村庄。远近各处，河流被地表凸起突然拦截阻断的地方，形成了陨石坑状的岩浆湖，朝着同样地狱般的天空挥舞着白热的卷须。她们看到，普拉西斯似乎正不断膨胀，快要将星球上一条条地质裂痕撑爆。

　　Miraculously, the region around the caves was practically unchanged, except for an expanding flow of lava that had sealed the entrance to the central cavern. The artificial chute, however, remained open and accessible.

　　洞穴周边的地区却奇迹般地基本维持原样，只有一条正在扩张的岩浆流封住了中央洞穴的入口。人工竖槽依然开放，可以进入。

　　"We'll have to go in through the top," Miriya shouted, struggling to keep the VT stabilized in the face of intense updrafts from the liquified valley floor.

　　“我们必须得从顶上进去。”米莉娅大喊着。从液化谷底吹出的上升气流里，她正费力地稳住变形机。

　　Miriya imaged the VT over to Guardian mode and dropped the mecha into a controlled fall through the wide chimney the Sentinels had blasted through fifty feet of porous rock. With external temperatures registering in the red, there was no leaving the Veritech for a personal rescue; but years of experience in handling the mecha allowed Miriya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even more extraordinary: foot thrusters holding the mecha motionless only inches above a pool of lava that had seeped in through the mouth of the cave, she utilized the radome to rake the throbbing crystal away from the wall where Teal had dropped it. Then, when the Spherisian infant was within reach, she took it gingerly into the VT's metal-shod hand, brought up the thrusters, and took the Guardian up the chimney, in a kind of stork reversal.

　　米莉娅用思感控制将变形机转为保护神模式，沿着那条哨兵轰开了五十多英尺深的多孔岩石而造就的大烟囱，控制战机下落。外部温度已经达到红色警戒，无法实施机外个人援救；但多年操纵变形机的经验能让米莉娅做得更加令人叫绝：下方岩浆从洞口不停流入，而战机则依靠足部推进器在熔岩池上方几英寸的地方纹丝不动。她用雷达天线罩将扑扑跳动的水晶从缇尔扔下的墙边扒开，随后，当史菲利思婴儿触手可及时，她小心翼翼地用变形机的一只金属手握住它，升起推进器，保护神钻上烟囱，像只逆飞的巨鹳（注：英语世界中认为鹳是带来婴儿的吉鸟）。

　　All the while, Bela was offering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free of the chute now, she reached forward to give Miriya an affectionate squeeze on the shoulder.

　　自始至终贝拉都在给她鼓劲打气，现在她们飞离了竖槽，她朝前探身，热情地紧紧抱住米莉娅的肩膀。

　　Praxis did all it could to ground the tiny craft, hurling plumes of fire at its tail and chasing it to the edge of space with savage stabs of lightning; but there was no stopping Miriya, no way she would permit the planet to reclaim the child they had rescued from its unharnessed evil.

　　普拉西斯星竭尽所能要把这渺小的飞行器拉下地面。它挥舞着火鞭，用狂暴的闪电刺去，直追她们到空间外层；但这都阻止不了米莉娅，她们刚从这颗星球肆虐的邪恶中救出这个孩子，她绝不允许它再次将孩子夺走。

　　Once more through the pall, the VT reached the deceptive safety of the planet's stratosphere. Locked on to the GMU's frequency now, Miriya and Bela began to relax some; but as they approached the ten-wheeled battlewagon and its support cluster, they saw something that delivered them to the edge of panic: both the vehicle's launch doors were wide open, and local space was littered with VTs and Logans, even half-a-dozen reconfigured Hovertanks. Miriya and Bela thought for a moment that things had reached the hopeless level, and someone had given the abandon-ship order, a reckless last gasp for the moon...

　　变形机又一次穿过云幕，到达了普拉西斯平流层。这里看似安全，其实不然。米莉娅和贝拉现在已经锁定了GMU的通讯频率，她俩刚刚松了口气；但当她们接近这驾十轮战车以及车下的支撑圆球群时，眼前的景象将她们推向惊恐的边缘：战车的发射门全都洞开，周围空间散布着变形机和摇石机，还有五六个改装后的气垫坦克。米莉娅和贝拉片刻后便想到，事态已经到了毫无希望的地步，有人下了弃船令——不顾一切，将那颗卫星当成最后的依靠。

　　Then they spotted the dreadnought, Wolff's bright spot in the galaxy-the SDF-7 rescue vessel.

　　后来，她们看到了那艘无畏舰。银河中的一颗亮点——沃尔夫的SDF-7救援船。

　　One day Rick and Lisa would compare the rescue of the Sentinels to the SDF-l's rescue of Macross from the Solar System's outer circle of frozen hell; there was the same sense of urgency, the same logistical problems and sacrifices-and chief among these would be the GMU itself. With the orbs beating a fast path for the safety of interstellar space, the Sentinels had no way to maneuver the base aboard, and there was no docking bay in the SDF-7 large enough to contain it even if they could. But just now, to everyone but Vince Grant, the GMU was of secondary concern. Distance was the crucial matter at hand-how much could be put between the cruiser and Praxis, and just how quickly.

　　有朝一日，瑞克和丽莎会将驰援哨兵的行动与SDF-1将麦克罗斯从太阳系外缘的冰雪地狱中拯救相提并论；二者具有同样紧急的意义，同样的补给问题和物资牺牲——其中首位的牺牲便是GMU自身。圆球们已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安全道路，前往星际太空，而哨兵同盟无法在内部操纵GMU。即使他们能操控，SDF-7的停机舱也不够大，容纳不下GMU。不过这时，除了文斯·格兰特之外，每个人都认为GMU是个次要问题，而距离才是当务之急——巡洋舰能离开普拉西斯星多远，能航行得多快。

　　They were close to a million miles out when the planet came apart, when enough force to obliterate the moon-the place Rick had recently seen as their possible salvation. Bela and Gnea were on the bridge to witness the brief fireball that flared where a world had once turned.

　　当行星分裂之时，他们已经航行了近一百万英里。巨大的冲击力彻底摧毁了那颗卫星——而瑞克不久前还将它当成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贝拉和妮雅在舰桥上见证了那一刻：曾经的普拉西斯世界，终于化作短暂而耀眼的火球。

　　"We are homeless," Bela cried.

　　“我们没有家了，”贝拉哭泣着。

　　But from what Rick and the others were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the Praxians weren't the only ones. Again a comparison with the SDF-1 would present itself, the memory of a council's edict that forbade the fortress to remain the Earthspace, an edict that effectively betrayed the Robotech Defense Force. And such betrayals, Rick reminded himself, had a cruel way of balancing out...

　　但是，瑞克和其他人渐渐也开始明白，并不是只有普拉西斯人无家可归。SDF-1当年的情形可以再次拿来参照：议会下了驱逐令拒绝堡垒留在地球，实际上出卖了太空堡垒远征军。而这样的背叛行径，瑞克提醒自己，要用残忍的方式来获取平衡……

　　Superluminal Reflex drives kept the fortress well ahead of Praxian debris, and during that brief run to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planetary system, Wolff related to his dazed comrades the sobering tale of his short stay aboard the SDF-3. Wolff knew nothing of the simulagent's assassination, and Tesla certainly wasn't talking; but even without that subplot, there was more than enough to leave the Humans dumbfounded.

　　超光速反射炉让堡垒安然航行在普拉西斯废墟的前方，就在这驶向行星系外缘的简短旅程中，沃尔夫向这些茫然的战友们叙述了他在SDF-3上短暂停留期间的沉重故事。沃尔夫对刺杀替身的事情一无所知，泰斯拉自然也不会说；但即使没有那段插曲，这故事也足够令人类听众们目瞪口呆了。

　　As they continued to rehash the details, a curi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cil's decision began to undermine their initial outrage. But that Wolff should have to steal a ship, and that the Sentinels would as a consequence be viewed as outlaws...these things were not so easily embraced. For the XT Sentinels, the revelations only meant that they had gained a second enemy instead of a much-needed ally. Among the group, however, there was the beginning of a renewed cohesiveness.

　　就在他们拼凑细节的同时，这些人对委员会的决定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理解之情，这种情绪逐渐削弱了起初那份愤慨。不过除了沃尔夫被迫偷船，还有因此哨兵们被当成了逃犯之外，这些事情没那么轻易就能接受。对哨兵的外星成员来说，这个新发现只意味着他们努力争取来的是又一个敌人，而不是急切需要的盟友。然而，在这个团队中间，又重新产生了凝聚力。

　　Rick thought he detected something unsettling in Wolff, but he dismissed it, speculating that he would probably have returned in even worse shape.

　　瑞克认为自己察觉出沃尔夫心里有事不安，但没有深究，毕竟沃尔夫返回后的状况已经算不错了。

　　"Do we return to Tirol, or continue on as planned·" Rick asked everyone."If we opt for going back, it could mean prison for most of us, death for some," he added, glancing over at Wolff."On the other hand, it might give us a chance to explain ourselves to the council and keep Edwards from gaining any further influence."

　　“我们回泰洛，还是按原计划继续？”瑞克向每个人发问：“如果我们选择回去，那对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面临的将是监狱，有些人则是死罪，”他朝沃尔夫瞥了一眼，补充道。“但另一方面，这条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向委员会解释，并能阻止爱德华兹获得更多影响力。”

　　"What do we care about your General Edwards·" Lron shouted, looking for support from the other XTs."The Invid are our enemy. And if your forces decide to side with them against us, so be it."

　　“我们对你们的爱德华兹将军有什么好在意的？”勒荣高喊，寻求其他外星人的支持。“因维人才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你们的军队决定站在他们那边对抗我们，那就随他们去吧。”

　　Kami, Learna, Crysta, Bela, and Gnea voiced their support for Lron's position. Cabell, Rem, Janice, Sarna, and Veidt were curiously quiet.

　　卡米、莱亚娜、克里斯塔、贝拉和妮雅附和他，支持他的立场。卡贝尔、雷、贾妮斯、莎娜和维特则奇怪地沉默着。

　　Rick silenced them and directed the question to the RDF contingent. Lisa stood up to answer him.

　　瑞克让他们安静，又面对防卫军分队的成员发问。丽莎站起身回答他。

　　"I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countering Edwards's influence," she said in a way that was aimed at Rick,"but we have to consider the broader picture. Our return could place the council in an awkward position with regard to further negotiations."

　　“我理解反击爱德华兹影响力的必要性，”她说的话仿佛是针对瑞克，“但我们也必须考虑更远大的图景。我们回去的话，会让委员会进一步议和时处在十分尴尬的位置。”

　　"We'll accomplish the same thing with continued acts of aggression directed against Invid-held planets," someone from the Wolff Pack pointed out."What happens when Edwards comes gunning for us-do we fight our own forces·"

　　“我们继续对因维人控制的星球进攻的话，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沃尔夫战队的某人指出：“当爱德华兹来用枪口对着我们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要和自己的军队作战吗？”

　　Vince Grant shot to his feet and turned on the pilot, even as Jean was trying to calm him down."The council would never bow to the Regent's demands that we be hunted down! They'd break the truce before they'd do that-"

　　文斯·格兰特猛地站起，矛头对准那位飞行员，即使是吉英也尽力让他镇静些。“委员会绝不会屈从于瑞金特的要求来追杀我们！早在屈从之前，他们就会撕毁和约了——”

　　"Not if Edwards is running the council!"

　　“如果爱德华兹控制着委员会，就不是这样！”

　　"Waste 'em!" said a Skull pilot."They were ready to let us die on Praxis! I say we're free agents!"

　　“干掉他们！”一个骷髅中队飞行员说：“他们乐意让我们死在普拉西斯！要我说，我们现在是自由战士！”

　　XTs and Humans cheered. Rick found himself thinking about pirates, and happened to notice Jack Baker slapping Lron on the back, while Karen raised her eyes in an imploring gesture.

　　外星人和人类都欢呼着。瑞克不由得想起了海盗们，又无意中看到杰克·贝克拍击着勒荣的后背，而凯伦抬头用恳求的神态望着他。

　　"Put it to a vote," Max suggested.

　　“投票表决吧，”麦克斯建议。

　　Rick scanned the crowd and received nods of agreement from Lisa, Wolff, Miriya, Vince, and Cabell."Will it be Garuda, then, or back to Tirol·" he asked loud enough to be heard above the tumult.

　　瑞克扫视人群，看到丽莎、沃尔夫、米莉娅、文斯和卡贝尔都点头同意。“下一步是嘎鲁达，还是回泰洛？”他声音宏亮，盖过了人群的喧哗。

　　"Garuda!" came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e.

　　“嘎鲁达！”回答声势不可挡。

　　"Then it's settled," he said, aware once more of how he had taken charge without being asked. And from across the room, Lisa's eyes burned into his own.

　　“那就这么定了，”他说道，又一次意识到自己未经请求便掌管了大局。这时，他看到在房间另一头的丽莎，炯炯灼热的目光正注视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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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looking forward to Garuda in a way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at I felt toward either Karbarra or Praxis. All things point to the possibility of our being able to regroup and restrengthen ourselves there, even if we will have to suit up for the visit. God knows Lisa and I need some uninterrupted time together. We spoke of dreams tonight, and made love like we haven't in far too long. It comes down to dreams in the end-holding fast to them no matter what else is thrown in your path. I want to get back to that place in my life, and Garuda sounds like it was made to order.

　　From the collected journals of Admiral Rick Hunter

　　此刻我对嘎鲁达星的期盼之心，与向往卡巴拉或普拉西斯时全然不同。所有事情都指示着在那里我们重振旗鼓的可能性，即使我们为了造访它将不得不穿戴整齐。丽莎和我是多么需要无人打扰的时间共处啊。我俩今夜谈起了梦想，随后做爱，似乎我俩太久没有这般亲密了。归于平静后进入了梦乡——紧紧把握梦想，不管前路如何。我想要回到生命中的这种状态，而嘎鲁达星则仿佛专为我的这番心愿而生。

　　                                 ——摘自瑞克·卡特将军的日志





　　Once again the Expeditionary Mission's Plenipotentiary Council found itself in extraordinary session, the third time in as many days. Ex-colonel Jonathan Wolff and his small band of rebels had stolen a prototype warship and folded from the Valivarre system, after assassinating the Invid Regent. The ruler's body had been taken back to the fleet flagship by his retinue of scientists and soldiers, who were promising a swift and violent response to the Humans' treachery. Ships under General Edwards's command had chased the pirated cruiser, but stopped short of following it into hyperspace. It was believed, although hardly certain at this point, that Wolff was returning to Praxis; but the Sentinels' next destination was anyone's guess. And if their movements were open to question, their motives were positively baffling. Edwards was arguing this very point in the council chambers now, moving through the room like a trial lawyer, his speech angry and impassioned, his reasoning all but unassailable.

　　远征任务全权大使委员会又召开了特别会议，这已是三天以来的第三次。前上校乔纳森·沃尔夫和他的小股叛军刺杀了因维摄政王之后，窃走了一艘原型战舰，折叠驶离了瓦利瓦星系。摄政王的尸体由他的随行科学家和卫士们带回了舰队旗舰，这些人发誓要迅猛回击人类的背叛行为。爱德华兹将军麾下的战舰先是追击被窃之船，但跟随它进入超太空之后就停下了。尽管现在还很难确定，但大家相信，沃尔夫正在回普拉西斯星的路上；但哨兵同盟的下一个目的地则有很多种可能。而且，如果说他们的行动尚有可讨论的余地，那他们的动机完全可谓是莫名其妙。爱德华兹此刻正在会议室主张这条观点，他踱来踱去，如同庭审中的律师，语调愤怒而充满激情，推理不容置疑。

　　"Furthermore," he said, a forefinger raised,"it's my belief that Wolff's story was a ruse. The Sentinels sent Wolff here to kill the Regent. All his talk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arrago and the rescue mission to Praxis was engineered as a diversion."

　　“再进一步，”他伸出一根食指，继续发话，“我坚信沃尔夫的故事是个诡计。哨兵同盟将沃尔夫送来就是为了杀掉瑞金特。他说的那些法拉戈号摧毁以及普拉西斯的救援任务统统都是编造出来转移视线的。”

　　"That's arrant nonsense," Lang objected, getting to his feet and turning to face the rest of his group."It was the Regent who first informed us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hip-"

　　“真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朗提出抗议，站起身来面对其余的委员。“是瑞金特最先通知我们那艘战舰已毁——”

　　"They allowed his troops to destroy the ship," Edwards cut in, but Thurgood Stinson quickly waved him silent.

　　“他们故意让他的军队击毁战舰，”爱德华兹打断了他，但瑟古德·斯廷森迅速挥手让他安静。

　　"What's more," Lang said after settling his gaze on Edwards,"the Sentinels had no way of knowing the Regent's fleet was here."

　　“还有，”朗瞪了爱德华兹一眼后，又接着说，“哨兵同盟无从得知瑞金特的舰队在这里。”

　　Edwards laughed."Need I point out that they could have been monitoring our transmissions, even while remaining incommunicado·"

　　爱德华兹大笑：“需要我来指出，就算他们保持着不与我们接触，也能够一直监视我们的通讯吗？”

　　"But to what end, General·" Lang asked."Why would they knowingly sabotage the negotiations· Really, this makes no sense whatsoever, and I would caution the council to understand that General Edwards is offering us nothing more tha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s."

　　“但这么做是什么目的，将军？”朗问道，“他们为何要故意破坏谈判？确实，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而且我要提醒委员会注意，爱德华兹将军提供的仅仅是对事实的某种演绎。”

　　"The facts, Doctor, are that the Regent is dead and one of our ships has been stolen. What more do you require·"

　　“事实，博士，就是瑞金特已死，我方一船已遭窃取。你还需要什么样的事实？”

　　Tight-lipped, Lang took his seat. Senator Longchamps cleared his throat meaningfully."The council appreciates Dr. Lang's reminder, but I for one would like to hear the general's assessment of the Sentinels' motives."

　　朗紧闭双唇，坐了下来。隆尚参议员刻意清了清喉咙，说：“委员会感谢朗博士的提醒，但我个人希望听听将军对哨兵同盟动机的估计。”

　　Edwards sat in silence for a moment, then stood up and said,"They've become a private army. They've liberated Karbarra-Praxis, for all we know-and their plan is to continue in this vein until the entire local group is theirs to command. In the meantime, our efforts here will have been neatly undermined. The Invid will return in force and in the end it will be the Sentinels who will rescue us."

　　爱德华兹在座位上沉默了片刻，起身说道：“他们已经转变为一支私募武装。他们解放了卡巴拉——还有普拉西斯，众所周知——他们的计划是沿此路线，直到控制整个本星系团。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的努力将会被巧妙地破坏。因维人将杀回这里，而最终会是哨兵同盟前来拯救我们。”

　　"This is too much," Justine Huxley interjected."Admiral Hunter would never stoop to such measures."

　　“这么说太离谱了，”贾斯廷·赫胥黎插话道。“卡特将军绝不会堕落到用这种手段的程度。”

　　"Then why did he resign his command·" Edwards threw back at her."And why is it that the whole RDF apparat decided to follow his lead." Edwards enumerated on his fingers:"The Skull, the Wolff Pack, Vince and Jean Grant, even the Tiresian, Cabell. Hunter didn't like the idea of answering to the council's demands, and now he's out for himself."

　　“那他为何要辞掉任职？”爱德华兹回击了她。“那又为何整个防卫军组织都决定追随他而去。”爱德华兹用手指头计数，“骷髅中队、沃尔夫战队、文思·格兰特和吉英·格兰特、乃至那个泰雷西亚人卡贝尔。卡特不喜欢要对委员会负责的那一套，如今他在谋求独立。”

　　Edwards returned to his chair, leaving the council members to argue among themselves. In the seat adjacent, General Reinhardt wore a look of complete disgust.

　　爱德华兹转身回座，只留委员会成员们之间互相争论。边上坐着的莱因哈特将军脸上则是一副唾弃之相。

　　After a few minutes of deliberation, Longchamps announced,"The council is not yet fully convinced of the scenario you detail, General Edwards, nor of you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entinels''master plan,' if you will."

　　几分钟的评议之后，隆尚宣布：“委员会尚未完全信服你所描述的情境，爱德华兹将军，以及你对哨兵同盟所谓的‘总体计划’的阐释。”

　　Edwards scowled, waiting for the senator to continue.

　　爱德华兹眉头紧皱，等着参议员继续说下去。

　　"However,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 actions of ex-Colonel Wolff, whatever their motivation, have placed us in a serious predicament. The council wishes to know if the Invid commanders have indicated to you any steps that can be taken to offset this injustice."

　　“然而，前上校沃尔夫的行动所造成的事实，不论其动机如何，已将我们置于严峻的困境。委员会希望了解因维人指挥层是否向你有过表示，能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抵消这种不公正的结果。”

　　Edwards stood up, suppressing a self-satisfied grin."Right now they seem willing to accept the facts just as we've presented them: Wolff acted on his own. But I must include this caveat: these are relatively low-echelon personnel we're dealing with, and I'm certain that once the Regis hears of this, we'll see renewed fighting-perhaps on a scale more reminiscent of the Robotech War than anything we've experienced here."

　　爱德华兹站起身，压制住自己满足的笑容。“此时他们看起来愿意接受我们展现给他们的事实：沃尔夫是独立行动的。但为了防止误解，我必须指出：我们所接触的都是低层次的人物，而我很确定，一旦瑞吉斯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必将再次面临战争——其规模或许会超过我们在这里经历的所有战事，堪比那次宇宙大战。”

　　He waited for this to sink in before continuing."As for what we can do, I would suggest that short of a preemptive strike against their forces right now, or the capture of the Sentinels, we devote all our effor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fleet of ships to rival their own."

　　他等待着四周平静下来，才继续开口：“至于我们能做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既不能先发制人打击他们，也无法捉拿哨兵同盟，我建议我们尽全力建造一支能与他们匹敌的舰队。”

　　Again, there were arguments and objections from various council members, but Longchamps silenced these with his gavel."Would you be willing to oversee this project, General, if the council so votes·"

　　又一次，几个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反对并辩论起来，但隆尚击槌让他们安静。“你愿意主持这个项目吗，将军，如果委员会投票通过的话？”

　　Edwards inclined his head slightly."I would be honored, Senator. Of course, I would require the full cooperation of Dr. Lang's Robotech teams and control of the mining operations on Fantoma."

　　爱德华兹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我十分荣幸，参议员。当然，我会要求朗博士机器人技术团队的全力配合以及凡托玛采矿行动的控制权。”

　　"Naturally," Longchamps said."We will adjourn to consider our decision."

　　“那是自然，”隆尚说，“我们将在休会期间考量裁决。”

　　Edwards grinned in spite of himself. He shifted his gaze slightly to show Lang the cold hostility in his eye. Lang tried to return it, but could not.

　　爱德华兹不露声色心中暗笑。他微微瞟了一眼朗，目光中传达出寒冷的敌意。朗也想照此回敬，但他不能。

　　The round had gone to Edwards.

　　这一回合，爱德华兹胜出。

　　In his hive complex on Optera, the Invid Regent sat alone with his two pet Hellcats, too stunned by the reports of his simulagent's murder to speak. He held his snaillike head in his hands, sunk deep into a sense of despair that was entirely new to him. Once before he had experienced such torment: when his wife had confessed to him her love for Zor. Betrayal, he thought, in the soft glow of the room's commo sphere.

　　瑞金特坐在奥普特拉上的摄政王大蜂房里，身边只有两只宠物地狱猫。替身被杀的消息让他也是目瞪口呆。他双手捧着自己蜗牛般的头颅，沉浸在对他而言是全新的绝望感之中。之前他也曾经历过一次类似的折磨：那时他的妻子向他坦白了对佐尔的爱恋。背叛，他这样想着，这时房内的通讯球发出微光。

　　"Your Highness, shall I give the order to attack·" a lieutenant repeated cautiously.

　　“殿下，我可否下达攻击令？”一名副官谨慎地重复问题。

　　The Regent regarded the soldier's image in the sphere and sighed heavily."No," he answered quietly."Return the fleet to Optera, and tell no one that I live. It may benefit me to remain hidden for a while longer."

　　瑞金特朝球里打量着那名士兵的形象，重重地叹息一声。“不，”他平静地回答，“舰队回奥普特拉，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还活着。让我隐藏的时间长一点可能更有利。”

　　"But, Your Highness, are the Humans to go unpunished· And what of Tesla·"

　　“但是，殿下，人类不该被惩罚么？还有泰斯拉呢？”

　　The Regent could feel the lieutenant's anger, and it was enough to refresh him momentarily. He had not been completely abandoned, then; loyalty still lived.

　　瑞金特能感到副官的愤怒，这让他略感振奋。毕竟自己还没有被彻底抛弃；忠诚尚存。

　　"For the moment do nothing more than let our intentions be known. Inform the Human high command that we hold them responsible for the...Regent's death, and that terms for a cease-fire will not be discussed until the Sentinels have been brought to justice."

　　“目前除了显露我们的意图不要有别的行动。通知人类高层，我们要他们为……摄政王的死亡负责，将哨兵同盟绳之以法之前，不再讨论停火条款。”

　　"My liege," the lieutenant returned with a note of reluctance. He offered salute and shut down the link.

　　“遵命，主君。”副官回答时带着一丝犹豫。他敬礼后关断了通讯。

　　The Regent placed a hand on the homed shoulder of one of the Inorganics, on its haunches beside his chair."My pet," he said aloud,"will you, too, betray me someday·"

　　一只无机兽坐在座椅边，瑞金特一只手搭在它肩上。“宠物，”他大声问，“你也会有朝一日背叛我吗？”

　　Tesla had murdered.

　　是泰斯拉下的杀手。

　　He found it almost inconceivable. Had the Sentinels put him up to it somehow, or, worse still, the Regis· They were known to have seen one another on Praxis...Had she promised him something then, her favorite son· Certainly Tesla had undergone some sort of change, if he was to believe the words of the simulagent's guards. Perhaps he and the Regis had made a pact to rule in his place, and as a sign of good faith she had evolved him some. On Praxis· he wondered. Had she gone there to carry on with her dangerous Genesis Pit experiments· He would know soon enough, if her ships suddenly showed up in Opteraspace.

　　他感到这简直难以想象。是哨兵们教唆了他，还是，更糟糕的情况，有瑞吉斯在背后？要知道他们在普拉西斯曾经会过面……是否她那时向他——她所钟爱的儿子——许诺过什么？当然，泰斯拉经历了某种转变，要是替身卫兵的说法能相信的话。或许他和瑞吉斯已立下协定，取代他的统治，而她也使他进化了一些，作为诚意的表达。普拉西斯星，他想知道，她是否到那儿去开展了危险的起源坑试验？很快他就会知道答案了，如果她的战舰突然出现在奥普特拉空间的话。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Regent thought it best to allow the Humans to go on thinking that one of their own had assassinated the simulagent. If, as they maintained, the group had acted alone, it showed a definite carelessness on the council's part. But if this Edwards had permitted it to happen-even engineered it, as the Regent was inclined to believe-then the murder had more sinister implications, it was as if Edwards knew all along that the Regent had sent an imposter in his place, and the murder was the Human's way of responding to the substitution.

　　但同时，瑞金特认为最好还是让人类以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刺杀了替身。如果，正如他们所坚持的说法，那个团伙是独立作案，那么委员会在事件里绝对是无心之失。但如果是这位爱德华兹纵容此事发生——甚至是操纵了事件，瑞金特更相信这一点——那么杀手就有着更加险恶的用心，整件事就仿如是爱德华兹从一开始就了解瑞金特派去的是个替身，而谋杀本身就是人类对冒名顶替的回应方式。

　　He made a note to treat Edwards differently the next time.

　　他记在心里，下一次要换种方式对待爱德华兹。

　　The simulagent hadn't been able to learn anything about the Masters' destination, or the location of the Humans' Earth; but it was possible that his death would have a positive side effect. Obviously the Humans were anxious to sue for peace, and although he couldn't grant them this just yet, that fact eased his concern about their presence in the Quadrant. And now it was likely that others besides Edwards would be willing to turn against the Sentinels.

　　替身没能了解到统治者的去向目标，也没了解到人类地球的位置；但他的死可能会有正面的影响。显然，人类急于求和，尽管他还不能给予他们和平，但这个事实消除了他对该星区存在人类的顾虑。而且现在，爱德华兹之外的其他人也很有可能愿意转而反对哨兵同盟。

　　The Regent called up a starmap in the sphere and leaned forward to study it."Garuda," he decided after a moment, that's where they would be heading. A miserable world if there ever was one, a world that had its own way of dealing with intruders...The Regent had recalled all of his warships from the planet to strengthen the fleet he had sent to Optera; but there was still a small garrison of soldiers and scientists there tending the orchards and farms and supervising the transport of the nutrient. Sufficiently forewarned, they just might be able to succeed where larger forces had failed.

　　瑞金特从通讯球中调出了一幅星图，朝前探身研究起来。“嘎鲁达，”他片刻后断定，这就是他们的航向。那里十分糟糕，只能勉强算是个世界。那里对闯入者有着自己的应对之道……瑞金特想起那里所有的战舰已经被抽调，去增强那支派往奥普特拉的舰队了；不过仍然有一小部守卫部队和科学家留在那里，照料果园和农场，监督营养品的运输。尽管更强大的兵力也失败过，但如果有足够的预警，他们也许能够取胜。

　　The Regent rubbed his hands together in a gesture of renewed excitement. He grunted to the beasts that flanked his chair. Perhaps it wasn't so bad being dead after all.

　　瑞金特搓着手掌，再次激动起来。他朝着座位两侧的机器兽咆哮着。或许死掉根本不是件坏事。

　　When news of the Plenipotentiary Council's decision was released, the Expeditionary mission found itself more divided than ever. Everyone on Base Tirol and aboard the SDF-3 now felt compelled to take a stand. The council, by majority if not by unanimous decision, had effectively branded former admirals Hunter and Hayes, along with the rest of the Human and XT Sentinels, outlaws. In due time a ship would be detailed for their capture, but presently they were to receive no help from RDF personnel, and anyone found aiding or abetting the Sentinels' cause would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to the full extent of the law. Moreover, General Edwards was being placed in full command of the RDF; he would be overseeing both the mining op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his staff would be supervising all aspects of civil defense, including minor police actions.

　　全权大使委员会的决议新闻发布之后，远征任务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泰洛基地和SDF-3舰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了选择立场的迫切。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也可能是全体成员，通过了决议，成功地将前任将军卡特和海斯、其余人类和外星哨兵成员，都烙上了逃犯之印。在适当的时候，将专门派出一艘船去捉拿他们，但现在他们将不能获得防卫军的任何援助，任何援助哨兵或者鼓吹哨兵事业的人员，将会被依法起诉。此外，任命爱德华兹将军为防卫军总指挥；他将监督采矿运作和建设项目，他的指挥棒还将督导民防部队的方方面面，连不太重要的警察行动也包括在内。

　　Lang, Exedore, Huxley, Obstat, Reinhardt and a few others had become a cabal overnight, and Lang realized that it wouldn't be long before Edwards's Ghost Riders would be keeping watch on their every move-if in fact this wasn't already the case. There were enough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Regent's assassination to convince Lang that Edwards had had a hand in the affair. He surmised, too, that Edwards was aware of the assistance Lang had rendered Wolff; but if he had any proof, he was probably saving it for the next occasion the two men went toe-to-toe. Lang could only hope that Wolff had reached Praxis in time to rescue the Sentinels, because in every other way, the plan had done more harm than good. However, by taking such a hard-line stance, the council had inadvertently weakened Edwards-perhaps not now, but in the long run, when those loyal to Hunter would step forward in a show of strength.

　　朗、爱克西多、赫胥黎、奥博斯坦、莱因哈特等人一夜之间便沦为反动小团体。朗意识到，不久之后爱德华兹的幽灵中队便会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说不定实际上他们已经在监视了。关于瑞金特被刺，足够多的未解之谜使朗相信爱德华兹插手其中。他也推测，爱德华兹知晓朗给予沃尔夫的帮助；但假如他有证据的话，可能会留到二人下一次对峙的时候再出手。朗只能寄希望于沃尔夫及时抵达普拉西斯救出哨兵，否则的话，这整个计划有百害而无一利。然而，采取了这一强硬立场之后，委员会无意间削弱了爱德华兹——或许不是现在，而是从长远来看，在那些忠于卡特的人们上前展示力量的那一刻。

　　Lang was in his quarters, compiling a mental list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could be counted on, when the door tone sounded and Lynn-Minmei begged entry. She was the last person Lang wanted to see, but as he thought about her a plan came to mind. He had persuaded her once into accepting Janice as her partner; now perhaps he could talk her into assuming the android's role as a spy.

　　朗正在寓所里，脑海里编排着那些能靠得住的男女的名单，这时门铃响了，明美求见。她是朗最不想见的人，但他正考虑她时，突然冒出了一个计划。他曾经说服她接受搭档贾妮斯；现在或许他能够说服她继续承担人造人的间谍角色。

　　"Dr. Lang,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she said, coming through the door."I just had to talk to someone."

　　“朗博士，我希望自己没打扰您，”她进门的时候说。“我只是想找人谈谈。”

　　He could see she was frantic."Don't be silly, my dear. Sit down. Can I fix you something·"

　　他能看出，她慌乱紧张。“别说傻话，亲爱的。请坐。想喝点什么？”

　　"No," she said absently."No, thank you. I just need to know if it's true, Dr. Lang-what they're saying about Jonathan and Rick."

　　“不用了，”她恍惚地回答。“不用了，谢谢您。我只是需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朗博士——他们说的关于乔纳森和瑞克的事情。”

　　Lang sat down, even though Minmei remained standing."What do you think, Minmei·"

　　朗坐了下来，而明美则继续站着。“你怎么想的，明美？”

　　She threw her hands up in a nervous gesture."I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General Edwards says one thing, you say another..." She looked directly at him."Most of my old friends won't even talk to me anymore. And the way Janice acted..."

　　她举起双手，显得紧张不安。“我甚至不知道去想什么！爱德华兹将军说的一套，你说的是另一套……”她直视着他。“我的老朋友们大都不再和我说话了。而且，贾妮斯的表现……”

　　He offered her an understanding nod."Well, maybe you've just ended up on the wrong side somehow. And everyone's waiting for you to return."

　　他理解地向她点点头。“嗯，也许你就是不知怎地，站错了队。而每个人都在等你回头。”

　　She sat down, facing him."That's what I want to know: am I on the wrong side· People are saying the most horrible things about General Edwards. But I know him, I know what kind of man he is."

　　她坐下面对着他：“那就是我想知道的：我站错队了吗？人们把爱德华兹将军说的十分邪恶，但我了解他，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You may think you know him, Minmei, but I assure you, you don't. It's..." Lang fumbled for the words,"it's as though he has some sort of personal vendetta against Rick. I can't even begin to understand it. I only know that he has turned the council against your friends, and I know they'd be crushed to learn that you're not supporting them."

　　“你也许以为自己了解他，明美，但我向你保证，你不了解。就……”朗想找些好词，继续说，“就好像他和瑞克之间有某种私仇。我根本就无法理解。我只知道他操纵委员会反对你的朋友们，我还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你不支持他们的话，会垮掉的。”

　　Minmei bit her lip."And that's just what Jonathan's going to tell them, too."

　　明美咬着嘴唇。“而这就是沃尔夫要去告诉他们的事情。”

　　Lang thought he detected a flash of anger behind the words; he started to reply, but she cut him off, the anger visible now.

　　朗以为自己抓住了这句话背后的一丝愤意，正要回答，但她打断了他，而此时她已经怒容满面。

　　"That snake! Who is he to be calling people names· He's a liar!"

　　“这条毒蛇！他凭什么说三道四？这个骗子！”

　　"Minmei-"

　　“明美——”

　　"Mr. Charm," she said, getting up from the couch."He should talk about loyalty. Ha! What does he know about anything·" She shot Lang a look."What do any of you know·"

　　“大帅哥，”她说着，从沙发上起身。“他应该谈谈什么是忠实。哈！他到底懂不懂？”她瞪了朗一眼，“你们当中有人懂吗？”

　　Lang was never good at dealing with theatrics; he knew this much about himself and kept still.

　　朗一向不善于应付戏剧化的场面；他有自知之明，保持了沉默。

　　"Liars, murderers, outlaws," Minmei was saying."Things were just too peaceful for them on Tirol. They needed to go find themselves a war."

　　“骗子，杀手，逃犯，”明美说，“对他们来说，泰洛太过和平了。他们需要为自己找一场战争。”

　　"That's Edwards talking," Lang managed.

　　“这是爱德华兹的话，”朗好不容易说了一句。

　　"This is me talking!" she screamed at him."I hate you! I hate the whole bunch of you!"

　　“这是我的话！”她对他尖叫着，“我恨你！我恨你们这一帮人！”

　　She began to cry into her hands. Lang made a move toward her, but she was gone by the time he reached the door.

　　她捂着脸开始大哭。朗朝她走去，可追到门口时，她已经不见了踪影。

　　"Go ahead, say it," Rick said to Lisa."I could feel you saying it clear across the hold. So let's clear the air."

　　“你干脆说出来吧，”瑞克对丽莎说，“我当时在船舱另一头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意见。不如我们摊开来说说。”

　　She looked at him and frowned."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Say what·"

　　她看着他，皱了皱眉：“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说什么？”

　　They were in the small cabinspace that had been set aside as their quarters aboard the SDF-7. The dreadnought was approaching Garuda from the far side of the planet's massive sun after a brief period in hyperspace.

　　他俩正在SDF-7上的一间小船舱里，这是分配给他们的住所。这艘战舰在超太空里航行了没多久，现在正从嘎鲁达行星的巨大主星的背面方向朝嘎鲁达接近。

　　"You wanna say 'I told you so,'" Rick continued."Edwards is getting stronger and now we're in no position to stop him. If we had remained on Tirol, all this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and we'd probably have a truce worked out and be a long way toward repairing the SDF-3." Rick snorted."Anything I've left out·"

　　“你想说‘我早跟你说了，’”瑞克接着说，“‘爱德华兹越来越强大，而现在我们的形势根本无法阻止他。要是我们还留在泰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或许我们已经签立了和约，正在为修复SDF-3而努力。’”瑞克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还有没有我没说的？”

　　"I'm not saying a word, Rick," she told him."You're doing such a fine job without me."

　　“我什么都没说，瑞克，”她告诉他，“没有我，你干的也很不错。”

　　"All right, so you think I made a big mistake, and maybe a part of me agrees with you. But the truth is that I would have been going out of my skull back there, and at least now I feel we are accomplishing something-maybe not for ourselves exactly, but for Lron and Crysta and Kami and everyone. You can't argue with that."

　　“那好吧，你认为我犯了个大错误，而也许我自己也多少同意你的想法。但事实是，或许当时我是出于一时冲动，但至少现在我感觉到，我们正在成就一番事业——未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勒荣和克里斯塔，卡米和每个人。这一点你不能争执。”

　　Lisa shrugged."Who's arguing·"

　　丽莎耸耸肩。“是谁再争执？”

　　"And another thing." Rick put his hands to his hips."You figure that just because I'm suddenly all gung ho and take-charge that I really am a commander after all. But I'll tell you something: the only reason I'm okay with the role is because there's no damned council telling me what to think. We've got a democracy here, not some red-tape portable government, and that suits me fine."

　　“还有一件事。”瑞克双手扶着髋部，继续说，“就因为我突然间卖力担起责任，你以为我最终真是个司令官了。但我得告诉你：我接受这个角色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该死的委员会告诉我该去想什么。在这里我们有民主，没有那些红头文件和官僚小政府，我很适应。”

　　"Well, I-"

　　“好，那我——”

　　"So don't go thinking that I'm going to ask to be reinstated when all this blows over."

　　“所以，不要认为在这一场风波结束之后，我会要求复职的。”

　　"Do you think it will, Rick·"

　　“你认为会结束吗？、，瑞克？”

　　He heard the desperation in her tone and it took the wind right out of his sails. He leaned over, took her hand, and kissed it."You bet," he said softly."And we'll get back on course."

　　他意外地听到了她语气里的绝望，这浇灭了他的威风。他朝她探过身，握住她一只手，亲吻着。“当然了，”他温柔地说，“我们会回到正轨上的。”

　　She reached out to stroke his arm."I don't want us to grow apart, Rick, and I feel that happening sometimes."

　　她也伸手轻抚着他的手臂，“我不想让我们产生隔阂，而有时候我又能感到它在产生。”

　　He was tempte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Lisa's involvement with Gnea and Bela, but held his tongue."I won't let that happen."

　　他本想对丽莎和妮雅、贝拉的交情说几句，但管住了自己的嘴：“我不会让隔阂发生的。”

　　She sighed fretfully."We used to have so many dreams-remember·"

　　她心烦意乱地叹口气：“我们以前有很多梦想——记得么？”

　　"Of course I remember," he said, trying to sound cheerful."And we'll make every one of them come true." He squatted down to face her."Look, let's just see what happens on Garuda. From what Kami says, the Invid never actually conquered the place. And from what Wolff told me, it sounds like they pulled all their troop carriers away. They've got a small garrison there, and that's it. Maybe there won't have to be much fighting. We'll get to have some PT."

　　“当然记得，”他说道，努力表现得欢快些，“而且我们要让一个个它们实现。”他蹲下身面对着她，“看，让我们瞧瞧嘎鲁达会发生什么。根据卡米说的，因维人其实一直没征服这地方。根据沃尔夫给我的报告，看来敌人已经撤走了所有的运兵船。那儿有很少的守军，仅此而已。可能不需要多少战斗。我们会有些私人时间的。”

　　She laughed lightly."Now there's a dream if I ever heard one."

　　她发出了轻轻的笑声：“这正是我现在的梦想。”

　　"You'll see," he said, bringing her up into his embrace.

　　“你会看到的，”他说着，拉她起身，抱在怀中。

　　In the cruiser's med room, Jean Grant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with the now-smooth, football-sized crystal on the gurney-the Spherisian infant Miriya and Bela had brought up from Praxis. The two women were watching Jean's every move, while Teal sat quietly in a corner of the room. Jean gave the crystal a gentle turn; it felt cool to the touch and seemingly inanimate, but scans had indicated a high level of bioenergy, or at least an approximation thereof. God knew the thing was growing fast enough! Jean sensed Miriya and Bela's eyes on her and said,"Well, what do you two expect me to do with this, this...child· She turned sharply to Teal."Teal, get over here! At least tell me what I'm supposed to do."

　　在巡洋舰的医疗室内，吉英·格兰特正摸索着该如何处理轮床上这块光溜溜的水晶石，它是米莉娅和贝拉从普拉西斯带出来的史菲利思婴儿，现在已经有足球大小了。她俩正看着吉英的一举一动，而缇尔在房间的一角安静地坐着。吉英轻柔地转动了一下水晶；它摸起来凉凉的，似乎没有生机，但扫描结果显示它里面的生物能量（或类似指标）的水平很高。这个东西长得可真快啊！吉英察觉到了米莉娅和贝拉投来的目光，问：“那你们两个希望我对这个，这个……孩子做点什么？”她又转身朝缇尔厉声说道：“缇尔，快到这儿来！至少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Wearily, Teal got to her feet and joined Jean at the gurney. She glanced down at the crystal and fixed her transparent eyes on the infant's saviors."You saved him, Bela. You raise him."

　　缇尔疲倦地站起身，走到轮床边的吉英那里。她往下瞥了一眼水晶，又把自己透明的双眼紧盯在婴儿的救命恩人身上。“你救了这小子，贝拉。你来养着他。”

　　"It's a him·" Jean asked, peering at the crystal as though she had missed something."How do you know that·"

　　“是个男孩？”吉英问道，仿佛之前错过了什么一般，她又仔细打量着这块水晶。“你怎么知道的？”

　　"Because it is Baldan's child. It is Baldan."

　　“因为这是鲍丹的孩子。它是鲍丹。”

　　Miriya made a face."Wait a minute, let's get this straight: is it Baldan, or is it Baldan's child·"

　　米莉娅做了个怪相，说：“等等啊，让我们说清楚：它是鲍丹，还是鲍丹的孩子？”

　　"It is both," Teal told her.

　　“都是。”缇尔回答。

　　"Well, it sure doesn't look like Baldan," Jean pointed out."Is it, er, he in a state of gestation inside the crystal· Or do we need to incubate him· Speak to me, girl!"

　　“嗯，不过它看起来可不像鲍丹，”吉英指出这点。“这东西，嗯，他在这块水晶里面是处于孕育的阶段么？还是说我们需要把他孵化出来？快给我说说，姑娘！”

　　Teal turned away from the gurney."I don't want to care for it!" When she faced them again, it was obvious she was, in some Spherisian fashion, crying."Baldan was not my mate," she explained."It was the Invid Tesla who chose us, it was he who brought us together."

　　缇尔转身背对着轮床。“我不想照顾它！”她面对她们时，很明显能看出她哭了，以史菲利思人的方式。“鲍丹不是我的配偶，”她解释道，“是因维人泰斯拉挑选了我俩，是他才把我俩带到一起的。”

　　Jean put a hand on Teal's shoulder."But I don't understand, honey. What does all this have to do with caring for the child·"

　　吉英搭了一只手在缇尔肩上。“但我不明白，亲爱的。这些和照顾这个小孩有什么关系？”

　　"He must be shaped." Teal answered her."And to do so I must enter into a rapport with Baldan-I must become his mate."

　　“必须要塑造他。”缇尔回答，“要这么做的话，我必须和鲍丹和谐交融——我必须要成为他的配偶。”

　　No one said anything for a moment."And if we do nothing·" Bela asked.

　　所有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呢？”贝拉问。

　　"Baldan will die." Teal continued to cry, muttering to herself in her own tongue-praying, Jean ventured. Then suddenly she produced a kind of crystalline paring knife from the bodice of her garment.

　　“鲍丹会死的。”缇尔继续哭着，用她的语言喃喃自语——她在祈祷，吉英猜测。突然间，她从自己身穿的紧身胸衣里制造出一把水晶削皮小刀。

　　"Teal, no!" Jean started to say, but before she could stop her, Teal had struck the infant with the edge of the blade, as one might bring a tool to bear on a piece of ore. A chip broke away from the crystal, revealing a dazzling facet. Teal struck again and again, each stroke sure of its mark, each rendering the inanimate thing gemlike and complete. Crying all the while, Teal took the infant in her hands and began to carve away more of its extraneous crust. Miriya, Bela, and Jean could hardly believe their eyes when a polished face slowly emerged, then a miniature torso of sorts.

　　“缇尔，别这样！”吉英刚说个开头，还来不及制止她，缇尔已经用刀锋向婴儿敲去，动作就像人们在用工具凿一块矿石。水晶掉下了一片碎屑，露出了眩目的断面。缇尔一次接一次地敲击，每一下都位置准确，每一下都让这个没有生气的东西变得更完整，更像宝石。她始终都在哭着，缇尔把婴儿捧在手里，开始进一步地切削粗壳。米莉娅、贝拉和吉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张光滑的面庞缓缓出现了，随后出现的勉强可算是微型化的身躯。

　　It was Baldan.

　　他就是鲍丹。

　　If the Sentinels remained divided on any one issue, it was what was to be done with Tesla. While certain they would exercise more caution the next time the Invid volunteered for a mission, they had as yet no clear-cut policy toward him. Was he a prisoner, a hostage, perhaps an ally in some sense· After the meeting in which the Sentinels' direction had been put to a vote, Tesla and Burak had had a chance to answer the "charges" Wolff brought against them. They were accomplices, Wolff maintained, in the laconic and cynical fashion that had everyone aboard guessing.(That Minmei was the cause of Wolff's distress was no secret, but he kept to himself the fact that she had been seeing Edwards.)

　　如果说哨兵同盟当中存在分歧的话，那就是如何处置泰斯拉的问题。当然，尽管若是下一次因维人自告奋勇参加任务时他们会更谨慎些，但现在针对他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应对策略。他是俘虏，是人质，或许某种意义上也是个盟友？哨兵同盟的会议倾向于投票表决，这就给了泰斯拉和伯拉克一个在会后应答沃尔夫对他们的“指控”的机会。他们是共犯，沃尔夫用一种简洁又愤世嫉俗的态度坚持着，这态度让船上的每个人都猜不透。（明美是沃尔夫苦恼的原因，这点众所周知，但她已和爱德华兹交往的事实，他当成秘密保留给了自己。）

　　Tesla didn't deny that he had tried to commandeer the module; his actions, however, had not been directed against the Sentinels. In fact, quite the contrary."I am your comrade in this war of liberation," he told the Human and XT assembly."I am as eager for peace as the rest of you, and my aim in taking over the ship was simply to speed to Optera to convince the Regent of the error of his ways."

　　泰斯拉没有否认他试图操纵模块的企图；而他的行动，不管怎么说，也没有用来对抗哨兵同盟。实际上，刚好相反。“在这场解放的战争里，我是你们的同志，”他对人类和外星人哨兵说，“我和你们其它人同样渴望和平，而我控制这艘船的目标是为了加快前往奥普特拉，说服瑞金特认识到他这种方式的错误。”

　　Burak, though, was innocent to hear Tesla tell it, and had merely been overpowered, as Janice had. And much to Tesla's surprise, Janice backed up the story. But what Tesla didn't realize was that Janice had briefed the Sentinels beforehand on the stand she would take, suggesting that they allow Burak and Tesla their partnership, which she herself would monitor. There was more here than met the eye, she had explained; and the arrangement would have the added benefit of keeping the Perytonian out of everyone's way.

　　尽管听了泰斯拉的那些话，但伯拉克是无辜的，他当时只是被制服而已，正如贾妮斯那样。令泰斯拉十分诧异的是贾妮斯也支持这种说法。但泰斯拉不知道的是贾妮斯事先已经向哨兵同盟报告过她将在其中采取的立场，建议他们允许伯拉克和泰斯拉之间的伙伴关系，而她可以暗中监视。她的解释是，这事情远没那么简单；而且这种安排还有个额外好处，这个佩里顿人也不会再档着其他人的道了。

　　This was the voice of Lang's reprogramming, but no one recognized it as such, least of all Janice. Tesla, Lang had established, was worthy of study.

　　这是朗重新安排的程序所表达的观点，但没有人认识到这个秘密，尤其是贾妮斯自己。朗的指令是：泰斯拉，值得研究。

　　So in the end it was decided that things would remain much as they had been before the attempted mutiny: Tesla was neither prisoner nor ally, but more in the way of "ambassador." And Burak was to remain the Invid's aide/jailer/ keeper.

　　所以，最后的决定是依然保持他们在企图叛变之前的状态：泰斯拉既不是囚犯也不是盟友，而更像一个“大使”。而伯拉克依然是这个因维人的助手兼看守兼管理员。

　　The two XTs were in one of the ship's cargo holds now, a place well-suited to Tesla's size. Only a few morsels of fruit remained, but Tesla knew that more would be available to him on Garuda-a crop as different from the Praxian variety as those had been from the Karbarran. He still hadn't gotten over his case of the guilts, and was in fear of the moment the Sentinels learned of the Regent's assassination. With luck, though, that news could be months off. The beauty of it was that there was no one who could even tie him to the act-not as long as the SDF-7 remained incommunicado. Even that little Zentraedi, Exedore, would have no proof."Circumstantial" was the Human word for such evidence. So in spite of his anxiety, his spirits had improved.

　　这两个外星人现在待在船上的一间货舱里，这儿比较适合泰斯拉的身材。果子所剩无几了，但泰斯拉知道嘎鲁达星上还有更多的果子等着他——它们和普拉西斯或者卡巴拉的变种之间的差别都很大。他还没有完全从那个案件的负罪感中恢复，一直畏惧着哨兵们得知瑞金特已被杀害的那一刻的来临。运气好的话，这消息可能要几个月才会传来。这件事的妙处在于，谁也不能把他和这一幕强行关联起来——只要SDF-7不和外界通讯。即使那个小天顶星人爱克西多，也没有任何实际证据。“间接证据”，这个人类用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于是，尽管还有些焦虑，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好多了。

　　Burak's, however, had not. Although pleased (albeit baffled) that he had been absolved of any wrongdoing, he felt as though the Sentinels had simply dismissed him and Peryton's cause.

　　然而伯拉克却不行。他的所有不当行为都已宣布免罪，这让他既高兴又困惑，但他感到哨兵们轻易地打发了他和佩里顿的大计。

　　"You mustn't be so glum about it, my friend," Tesla told him, while he contemplated one of the tidbits."Your world is as good as freed."

　　“你一定不能对这件事闷闷不乐，朋友，”泰斯拉仔细端详着那一小块珍馐时，告诉他，“你的星球和自由世界一样好。”

　　"What makes you so certain·" Burak asked, his face a true devil's mask now.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伯拉克问道，这时他的面孔活像戴了一幅魔鬼面具。

　　Tesla popped the fruit into his mouth."Because...I sense something wonderful is about to happen."

　　泰斯拉把果子噗地一声塞进嘴。“因为……我感到了有些很美妙的事情正要发生。”

　　Burak regarded him with a frown.

　　波拉特对他皱了皱眉。

　　"Truly," Tesla continued."You must have faith if you are to assume your proper place in this world. There may be one or two dark spots in our future, but afterward..." Tesla offered an approximation of a smile.

　　“真的，”泰斯拉接着说，“你必须要有信心，如果你打算在那个世界上得到应有地位的话。我们的未来，或许有一两个暗点，但之后……”泰斯拉给了他一个近似微笑的表情。

　　"But what about now, Tesla· All these grand events you speak of-they are always one step ahead of us."

　　“但现在怎么办，泰斯拉？所有这些你说的宏大事件——他们总是在我们前方一步之遥。”

　　Tesla threw back his shoulders."No, my young friend, you have it backward. It is we who are one step ahead. But change is in the air. Soon the reshapings will catch up with us. And then we can begin to transform the world."

　　泰斯拉挺了挺肩膀。“不，年轻的朋友，你说反了。是我们走在前面一步。但现在气氛中已经有了改变。很快，重塑力将追上我们。到了那时，我们就能够开始改变那个世界。”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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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ootnote in Kahler's work (The Tirolian Compaign, Fantomadiscs, third issue,2083, scr.1099) refers those interested in Garudan psychism [sic] to a series of twentieth-century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written by a young anthropologist recording his attempts to enter into various states of altered reality through the guidance of an Yaqui Indian "man of power." And while La Pea is willing to concede that there is some justification for Kahler's recommendation, he points out that the Garudans required nothing in the way of extrinsic agents to attain "non-ordinary states." Unless, however, one views the planet's atmosphere in this regard. It is hoped that the much-awaited translations of Haydon's texts will shed light on this continuing controversy.

　　卡勒的著作（《泰洛星战役》——发表于《凡托玛碟环》2083年第三期，编号1099）中，一条脚注提及：对嘎鲁达“心灵论”[原文如此]有兴趣的人应参考二十世纪某位年轻的人类学学者撰写的系列自传体小说，小说记录了他通过一位雅基族印第安“能者”的引导，尝试进入各种另类现实状态的事件。尽管拉必承认卡勒的推荐有一定道理，但他指出，嘎鲁达人进入“非寻常状态”时无需任何形式的外媒。不过，仍可将这颗星球的大气层视为这个角色。希望饱受期待的海顿经文译本能将这个争论不绝的话题阐明。

　　                                    Taken from the "Imminent Immaterial" column of Psycho-physics Digest

　　                                   ——摘自《心理物理学摘报》一刊中“灵质之临（或另种译法：紧迫之无谓）”专栏





　　Garuda. Kami and Learna had told them what to expect. A mostly cold and barren world of steppes and tundra, with vast frozen regions and glaciated mountain ranges. What little there was in the way of flora and fauna was principally confined to a narrow band of equatorial forestland of evergreen analogues. There were two seasons, wet and dry; Garuda was in the latter now, and that, Kami explained, would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in fur coloration the Sentinels would notice among members of his and Learna's tribe. The Garudans, who numbered in the thousands, were not, generally speaking, offworlders. Some, however, had volunteered for mining work on Rhestad-system moon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Zentraedi generations ago, and later on, the Masters' clones. But most Garudans feared the thought of having to leave the planet, and had little tolerance for the breathing harnesses life anywhere else would require. Their society was a simple one, organized along the lines of any hunter-gatherer group; however, they were anything but nomadic, and kept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raised some crops. Religion was of a decidedly individual variety, with each clan answering to a different totem, and each member his or her own shaman. Oddly enough, neither Kami nor Learna had the slightest knowledge of history in the sense that most of the Sentinels, including Burak and Lron, understood the term. Unlike the Karbarrans, or Praxians for that matter, the Garudans seemed to live entirely in the present.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y were a complacent group-they were certainly devoted to securing a free future for their world-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uld supply no answers to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ir racial past.

　　嘎鲁达。卡米和莱亚娜已经告诉过他们该期待些什么。在这个寒冷贫瘠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貌是干草原、苔原、大片冻土和冰川山脉。这里的动植物群很少，基本都聚集在赤道附近狭窄的常绿林地带。它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而嘎鲁达星正处在旱季，而且，卡米解释道，这就是哨兵们所注意到的他和莱亚娜所属部族的成员产生毛色差别的原因。嘎鲁达人，总数约有几千人，一般而言，他们并不是在外漂泊的民族。尽管在几代人之前，曾有一些人，自愿前往若斯达星系的几颗卫星进行采矿；那是天顶星人到达嘎鲁达之后的事，随后，又降临了统治者的克隆部队。但绝大多数嘎鲁达人对离开这颗星球的想法感到惧怕，而且很难忍受那些在此必须佩戴呼吸器械的外星球人。他们的社会组织十分简单，以共同猎采的组织相联系；然而，他们并不是游牧民族，这些人豢养家畜，种植庄稼。宗教具有完全的个体差异性，每个部族都回应不同的图腾，而部族里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萨满（注：原始部落与原始宗教中，能与神灵沟通的人）。奇怪的是，不论卡米还是莱亚娜，都对“历史”一无所知，而哨兵同盟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伯拉克、勒荣，多少了解一些这个词的含义。就此而言，和卡巴拉人、普拉西斯人不同，嘎鲁达人看起来仅仅活在当下。这并不是说他们是个自足的族群——为了保障这个世界未来的自由，他们的确很投入——但与此同时，对这个种族的过去所提的任何问题，他们都给不出答案。

　　This enigma had become something of a preoccupation with Cabell during the four months the Sentinels had remained grounded on Praxis. Cabell was different than the Masters in this regard. Those who had ousted the Tirolian regime after the Great Transition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expansion and conquest than in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to the Elders and their subordinate Triumvirates, knowledge of the past presented something of an impediment to change. They had their gaze fixed o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on issues of uncontested rule, ultimate power, and selective immortality.

　　在哨兵同盟搁浅在普拉西斯的那四个月里，这个谜样的世界就已经占据了卡贝尔的心思。不过，卡贝尔和统治者们的意图是不同的。那些在“大转变”时期后撤销了泰洛政体的人们，对扩张和征服的兴趣要胜过知识累积；对长老会以及下属的各个三位一体组织而言，了解历史代表阻碍变革。他们将目光聚集在明日之后，关注的是不容异议的律制、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有选择性的永生这类问题。

　　The rest of the Sentinels, though, saw Garuda more in terms of its tangible challenges, and foremost among these was its very atmosphere: though Earthlike in composition, it was essentially toxic to all but the planet's indigenous life-forms. There were one or two exceptions to this, but only Veidt and Sarna among the Sentinels qualified. Surface scans verified the presence of dozens of varieties of airborne spores and microorganisms whose chemistry Jean Grant likened to certain laboratory-produced psychotropic drugs. According to Cabell-based on what he had gleaned from Zor's notes-the vulpine beings' mental processes were linked to the planet itself in a kind of submolecular partnership. Life-forms incapable of entering into this long-established microcosmic symbiosis were not, however, simply ignored or exempted; rather, they were sensed as potentially disturbing to the ecological balance and consequently counterattacked by those same microorganisms responsible for the Garudans' nonordinary psychic states.

　　然而，哨兵中的其他人更注重嘎鲁达世界那些实实在在的挑战，首当其冲的便是它的大气层：尽管成分和地球大气相仿，但对于非本星球土著的生命形式来说，基本上都有毒性。或许有一两个例外，但哨兵中只有维特和莎娜够这个资格。表面扫描证实了有数十个品种的孢子和微生物散播在空气中，吉英·格兰特将其化学特性比作某种实验室制造的精神疾病治疗药物。按卡贝尔的观点——基于他所搜集的佐尔笔记——这些狐形生命的精神活动与这个星球自身在亚分子层面有合作，互相联结。然而，那些没有能力进入这个早已建立的微观世界共生体的生命形式，并非简单地被忽略或被置之不理，而是被感知为破坏这里生态平衡的潜在威胁，从而遭到这些要为嘎鲁达人不寻常的精神状态负责的微生物的反击。

　　It had therefore fallen upon the med group to outfit the landing party with transpirators and resp canisters. But if logistics was about to hamper the operation's effectiveness, the Sentinels could take some comfort in the fact that the Invid had also fallen prey to the planet's proprietary nature. In fact, their presence on Garuda was essentially restricted to the hemispherically shaped hives they had erected in those areas where Zor's Flower of Life seedlings had taken root. The crop was a mutant but bountiful one, and it was believed that Garuda provided largely defoliated Optera with much of its needed supply of nutrient. With Karbarra liberated, the Regent had lost his mecha factories; now the Sentinels meant to strike him at the gut level, destroying as many of Garuda's orchards and "farms" as they could.

　　因此，为着陆队装备防毒衣和防毒面具的任务就落到了医疗队的身上。不过，要是说物资要求会阻碍行动效率的话，那么哨兵们会对因维人已经沦为这个星球自身占有欲的牺牲品这个事实感到欣慰。实际上，他们在嘎鲁达上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限制在那些半球形的蜂房中，而蜂房都建立在佐尔的生命之花种子扎根的那些地区。这些植株虽是变异的品种，但产量很高。据信，嘎鲁达为大量灭植后的奥普特拉供给了其所需的营养剂。卡巴拉解放之后，瑞金特便失去了机甲工厂；现在哨兵同盟将打击他的肠胃，尽可能摧毁更多的嘎鲁达果园和“农场”。

　　Rick, Lisa, Cabell, Rem, Jack, Karen, Burak, Kami, Learna, Gnea, Lron, and Crysta made up the drop group, with members of the Skull and Wolff Pack escorting the shuttle down. The SDF-7 would remain in orbit to deal with Invid transport vessels, known to make frequent runs between Garuda and Optera. Wolff and Grant shared the fortress command. Janice would be keeping an eye on Tesla. Veidt and Sarna had elected to stay behind, and Bela was apparently determined to help Teal with the infant Baldan.

　　瑞克、丽莎、卡贝尔、雷、杰克、凯伦、伯拉克、卡米、莱亚娜、妮雅、勒荣和克里斯塔组成了着陆队，由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的成员负责护送穿梭机落地。SDF-7将保持在轨道上，应对因维人的运输船，已知它们在嘎鲁达和奥普特拉之间频繁往来。沃尔夫和格兰特共同指挥堡垒。贾妮斯将看守泰斯拉。维特和莎娜被推选留在后方，而贝拉显然已决定给缇尔和婴孩鲍丹帮忙。

　　The landing party was certain that the SDF-7's arrival in Garudaspace had not gone undetected by the Invid; the shuttle landing would probably be monitored as well. So rather than risk immediate engagement or present any of the hives with an easy target, they opted to put down in the relatively unpoliced tribal sectors, close to Kami and Learna's village. Unexpectedly, they found themselves encircled by battle-ready troops nevertheless-even before the shuttle's landing gear made contact with the surface.

　　着陆队能肯定SDF-7到达嘎鲁达空间时已经被因维人探测到；穿梭机着陆也可能会被监视。因此，为避免立刻交火或者被蜂房当成活靶子，他们选择在相对无警戒的部族区降落，靠近卡米和莱亚娜的村子。然而，他们没料到的是，穿梭机的落地装置甚至还没碰到地面，自己已经被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团团围住。

　　Kami had neglected to mention that some of Garuda's protectors were Tirolian Bioroids.

　　卡米忘记告诉大家，嘎鲁达的保卫者中，有泰洛生化人。

　　Kami and Learna consequently made certain they were the first to deplane, figuring their mere appearance would defuse the situation. It did so-and more. Within minutes, half of Kami's tribe had emerged from the trees to surround the shuttle and celebrate the return of their friends. The air was suddenly charged with joyous sounds-excited barking to Rick's ears-and Kami and Learna were embraced, jostled, and hoisted up on countless shoulders. With elaborate ritual, the two returnees threw off their breathing gear and pranced about, engaging in impromptu dances, shamanic steps of power.

　　于是，卡米和莱亚娜明确了首先下船的人是他俩，估计仅靠他们的外形就能使事态平息。确实如此——还不止如此。几分钟后，卡米部族的人来了一半，他们从树林钻出，围住穿梭机——瑞克听来是欢呼的犬吠声——卡米和莱亚娜被他们不停拥抱、推来搡去之后，又被举到了人群数不清的肩头上。经过一番缜密的仪式之后，两位归乡客扔掉了自己的呼吸面罩，腾空欢跃，跳起了即兴的舞蹈，步伐里充满了萨满巫师般的力量。

　　Rick radioed the Skull and Wolff contingents to put down along the perimeter of the shuttle's rough strip, checked the integrity of his environment suit and transpirator, and followed Lisa out of the pilots' cabin to take part in the merriment. An hour later, he and the rest of the landing party were in the village's wooden longhouse powwowing with the leaders of Kami's tribe. Severed heads of Hellcats, Scrim, and Odeon Inorganics dangled from the roof tie-beams.

　　瑞克用无线电通知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在穿梭机周围的土道上着陆，他检查过自己的隐形服与呼吸面罩是否完好之后，跟着丽莎走出了驾驶室，参与到这欢庆之中。一小时后，他同着陆队的其他人一起，在村子的长条形木屋中，与卡米部落的领导们一起开着帕瓦大会（注：原意是北美土著的盛宴、舞蹈仪式，现代英语中又指作战会议和政治会议。）几个地狱猫、斯奇姆兽和奥迪昂兽的头颅晃悠地悬挂在屋顶的横梁上。

　　Also present were a number of the Bioroid pilot clones-androgynous-looking shaggy-haired humanoids with pointed features and exotic eyes. One of the clones-these Tiresian lost boys-was explaining to Cabell in a nasal, almost synthesized voice how they had come to ally themselves with the Garudan cause. They wore no breathing gear, and were apparently immune to the spores.

　　会上还有几个生化人克隆战士——他们有着人类外形，样子不男不女，头发蓬松，尖脸庞，眼神奇异。其中的一个克隆人——这些被忘却的泰洛男孩——正用着自己近乎合成声调的浓重鼻音向卡贝尔解释着自己是如何成为嘎鲁达盟友的。

　　"The Masters left us here to police this world. But when the Invid arrived, communication with Tirol and the clone-masters became impossible. Our Hoverships destroyed, all ties with Tirol cut, we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freedom, the loneliness that springs from abandonment..."

　　“机器人统治者把我们留下来维持这个世界的治安。但当因维人到来之后，和泰洛还有克隆人首领的通讯就不行了。我们的气垫船都被摧毁了，与泰洛德所有联系也切断了，我们开始理解了自由的概念，理解了由遗弃而生的孤独感……”

　　"So you joined the Garudans in their fight," Cabell finished, astonished.

　　“于是你们就加入了嘎鲁达人的斗争，”卡贝尔替他说完，十分震惊。

　　"We thirst for freedom, just as they do."

　　“我们渴望自由，就和他们一样。”

　　"Remarkable," the old man mused, his own voice distorted by the mask's filters."Absolutely remarkable." He hadn't been so astounded since learning from Lang that Miriya Parino had borne a child; and the revelation gave him some hope that the Masters' clones were actually capable of revolt.

　　“不寻常，”老人沉思自语，面罩的过滤器扭曲了他的音调。“绝对不寻常。”自打他从朗那里得知米莉娅·帕丽诺生了个小孩之后，还没有这般震惊过；这意外的发现给了他些许希望：统治者的克隆人们实际上还是有能力反抗的。

　　Rick took advantage of a momentary silence to motion to the trophy heads."What's the situation here· Do the Invid run patrols through this sector·"

　　瑞克利用了这片刻的沉默，指向那些战利品头颅。“这里的状况如何？因维人在这个区域有巡逻吗？”

　　The tribal chief answered him."Their Inorganics patrol, but only when they wish to intimidate us, or gather up laborers for the farms. They don't seem to regard us as a threat-even with the firepower our comrades supply," he added, indicating the clones,"but I assure you that all Garuda is ripe for rebellion."

　　部落酋长回答：“他们派无机兽巡逻，不过只是在他们希望恐吓我们的时候，要不就是为农场拉壮丁的时候。他们似乎不把我们当成威胁——即使我们的战友们装备有武器。”他补充道，这话指的是那些克隆人，“但我向你保证，整个嘎鲁达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You mean, they're using your people on the farms·"

　　“你是说，他们在农场里使用你的人？”

　　"Lately, yes. And in the labor camps near them."

　　“最近，是这样的。就在他们附近的劳工营。”

　　Lron and Crystal grunted, alarming some of the Garudans present. They were keeping a wide circle around the ursine XTs, and a wider one yet around Burak, whose mask only added to an already demonic aspect.

　　勒荣和克里斯塔咕哝着，让会场里的一些嘎鲁达人警觉起来。他们与外星熊人保持着距离围成一圈，而围着伯拉克的圈子就更大了，面罩让他魔鬼般的面容更加恐怖。

　　Rick could see that the news came as a shock to Kami and Learna also.

　　瑞克能看出卡米和莱亚娜也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So much for surgical strikes from the ship," Max said.

　　“那就不用考虑让那艘船展开外科手术式打击了。”麦克斯说道。

　　Rick regarded the chief for a moment. He found that he was not yet accustomed to seeing Garudans without then-breathers; omnivores they might be, but there was a ferocity to their muzzles he wasn't all that comfortable with. Outwardly, the chief resembled Kami, but there was a solemnness to his aspect that was absent in the younger Garudan.

　　瑞克对这位酋长打量了片刻。他感到自己还是不太习惯嘎鲁达人不戴呼吸器的样子；他们可能是杂食动物，但长着一副凶残的尖嘴，这让瑞克一直都很不舒服。从外表看，酋长和卡米挺像，但他有着一份年轻嘎鲁达人所缺乏的庄重。

　　"What about mecha·" Lisa wanted to know."Scouts, Shock Troopers·"

　　“那些机甲呢？”丽莎想知道，“侦察机，突击骑兵机？”

　　"Only when their transport ships arrive," the chief told her."They patrol near the farms to protect the nutrient shipment while it is being loaded. Rarely do they venture into tribal sectors."

　　“只在它们的运输船队到达的时候出现，”酋长告诉她。“他们在农场附近巡逻，在装货的时候，保护那些营养品。他们很少冒险来部落的地盘。”

　　Rick watched the chief gnaw at a hunk of meat one of the women had offered him."Is there any regularity to the shipments·"

　　瑞克看着酋长啃着一位女性奉上的大块肉排。“运货有什么规律吗？”

　　The chief exchanged a few sentences with Kami in the Garudan tongue. The Sentinel translated."Approximately every three standard months." This was changed every so often in an attempt to foil what was an extensive underground network at work on Garuda. But the Invid never managed to keep anything secret for very long.

　　酋长同卡米用嘎鲁达语交谈了几句。哨兵翻译道：“大约每三个标准月一次。”为了遏制嘎鲁达四通八达的“地下”网络，这规律有时也会改变。但因维人从来不会把秘密保守太长时间。

　　"And when did the last shipment leave·"

　　“上次运货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One month ago."

　　“一个月之前。”

　　Rick grinned beneath his transpirator mask."That means we're in the clear for the moment. Even if they've already communicated with their fleet, reinforcements could take weeks to get here."

　　瑞克在呼吸面罩后面笑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就算他们同舰队联系过，增援部队也要几个星期之后才能到。”

　　"The closest farm is about one hundred miles from here," Learna said, without being asked."Kami and I know that area well."

　　“最近的农场，距离这里大约一百英里。”还没有人问她，莱亚娜就说道。“卡米和我对那里很熟。”

　　"An aerial recon," Max suggested.

　　“空中侦察，”麦克斯建议。

　　"No," Rick said."I don't think we should tip our hand just yet. We'll go in on Hovercycles first. Take a quick look around before we plan an assault. Just because mecha haven't been observed doesn't mean they're not in there."

　　“不，”瑞克说。“我认为我们此刻还不能露底牌。我们还是先派气垫摩托去。在计划攻击之前，先扫视一下情况。只是没看到机甲而已，并不意味着不存在。”

　　"I agree," Rick heard Jack say behind him.

　　“我同意。”瑞克听到杰克在他身后说。

　　Karen nudged Jack with her elbow for butting in."Sir·" she then said to Lisa, hoping Jack would learn by example.

　　凯伦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杰克，提醒他插话失礼。“长官？”然后，她向丽莎请示，希望杰克能学着她的样。

　　"Go ahead, Karen."

　　“说吧，凯伦。”

　　"I was just wondering what exactly happened to the first Invid troops that landed here-before the hives were built, I mean."

　　“我就是想知道，着陆在这里的第一批因维军队——蜂房建立之前，我是说——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Again, Kami and the chief exchanged a few words.

　　又一次，卡米和酋长交谈了几句。

　　"They went mad," the Garudan leader said evenly."Then they died."

　　“他们都疯了，”嘎鲁达首领平静地说。“之后他们都死了。”

　　The recon team-Rick, Lisa, Jack, Karen, Rem, and Kami as scout-left the village shortly before dawn, sticking close to the northern fringe of Garuda's preternaturally quiet forest. They had traveled seventy-five miles by the time Rhestad rose-a massive oblate field of crimson that did little to warm the land. The two villages they passed en route had already been informed of the mission. Worried about attracting any undue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Rick had requested that the Garudans simply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but there was obviously too much excitement in the air for that. For sometimes miles at a stretch, Rick would see them crouched along the paths the Hovercycles cut through the woods, silent and feral, vulpine eyes aglow in the eerie morning light.

　　侦察队——瑞克、丽莎、杰克、凯伦、雷和侦察员卡米——在黎明前不久离开了村庄，紧贴着嘎鲁达超自然的静谧森林的北侧边缘行进。在若斯达——这个无法温暖大地的猩红色扁圆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七十五英里。他们途中路过两个村子，也都已经接到通报，得知了这项任务。瑞克担心队伍会吸引来不正常的关注，他请求嘎鲁达人只要做自己平常的事情就好；但显然空气里还有太多的激动之情了。有时，一连几英里，瑞克都能看到他们在气垫摩托开出的林间小道边蹲伏着，沉寂又充满野性，狐狸眼珠在阴森的晨光里闪闪发亮。

　　At mile eighty-five the team encountered its first Inorganic patrol-a pack of Hellcats a dozen strong, roaming the forest like some fiendish pride of saber-tooths. Kami had spotted them and passed the word; the Hovercycles were shut down and concealed. It was understood by now that the Inorganics were more than marauders or Robopolice units; they functioned as the remote eyes and ears for the Invid living computers, which in turn directed the scientists or command troops. Engagement, therefore, even if it ended in victory, would have only served to alert the hive to the team's position; so they lay as still as they could, pressed close to the chilled ground until the pack had moved through.

　　在八十五英里处，队伍首次遭遇了无机兽巡逻队——由十余个地狱猫组成，在森林里漫步，有着剑齿虎一般凶残的骄傲。卡米发现了他们，立刻给大家传话；气垫摩托车关闭动力并掩蔽起来。现在都知道无机兽的角色不只是扫荡队或者机器警察，他们还有充当因维活体计算机远程耳目的功能，之后还会引导科学家或者部队前来。因此，同它们交火的话，哪怕是最终能获胜，也只会给蜂房以警报，暴露小队位置。他们便一动不动地趴着，紧紧贴在冰冷刺骨的地面上，直到巡逻队走过。

　　Rick and Lisa were on their stomachs, side-by-side, environmental suits adjusted to mimic the colors and textures of the area's fernlike ground cover. Rick had his arm flung protectively across his wife's back, and was gazing at her through the helmet's bubble-shield. Her eyes returned the wrinkled look his own were trying to convey. It was the first time he and Lisa had been out together in a long while, and if this wasn't exactly anyone's idea of an ideal date or the "closeness" Lisa had in mind during their most recent heart-to-heart, at least they were together. And somehow-though Rick would have been at a loss to explain it-he felt more assured with Lisa beside him. At the same time her presence had a kind of calming effect, because no matter what they might have to face, he was freed from having to worry about where she was or what dangers she might have otherwise been facing alone. Here, he had some measure of control over her situation-their situation.

　　瑞克和丽莎并排趴着，隐形服作了调整，接近于该地区蕨类植被的色彩和纹路。瑞克的手臂保护性地搭在妻子的背上，透过头盔的透明罩凝视着她。她眉头紧锁回看了瑞克一眼，瑞克心想自己的表情也正是这样。这是他和丽莎在这很久一段时间里第一次共同外出。就算这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理想约会方式或者上次谈心时丽莎脑海里那个“亲密”的概念，至少他俩还在一起。而且出于某些原因——让瑞克解释的话，会让他不知所措——他觉得有丽莎在身边会更有信心些。同时，她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种镇静效应，因为不论他们将面对什么，他都无需为她在哪里或者她将独自面临什么危险而担心。在这里，他多少能控制她的处境——他俩的处境。

　　Moving more cautiously after Kami gave the all-clear sign, the team took another hour to cover the last fifteen miles. They had portions of the enormous hive in sight for five of those miles, but didn't get an unobstructed view of the thing until they were almost on top of it. It sat in the center of an ancient impact crater, in a veritable forest of Optera trees, a dome-shaped structure with a base almost ten miles around, composed entirely of what appeared to be organic facets or geodesies; in fact, the hive had the look of something grown rather than erected. Four mile-high cattaillike antenna towers were positioned at cardinal points around the hive's oddly "bubbled" base.

　　卡米发出“安全”的信号之后，队伍的行动更加谨慎，他们又花了一小时，完成了最后十五英里。在五英里的路程里，他们都能看见巨大蜂房的局部，不过直到他们几乎登到蜂房顶部高度的时候，他们才算是不受阻挡的看到了这东西的全貌。它坐落在一个古代冲击陨坑的中央，在一片真正的奥普特拉树林里，这个穹顶结构联同接近十英里周长的底座，全都由类似有机质的刻面与交错线组成；实际上，蜂房看来更像生长出的而不是建造出的。四英里高的猫尾形的天线塔位于蜂房“冒泡”的地基周围四个基本方位点上。

　　Through field glasses, Rick could discern Garudan slaves gathering mutated fruits from the trees. Huge containers of these were being conveyed to the hive itself by Invid soldiers in specially outfitted suits, often piloting Hovercarts of various design. Tracking the carts' movements ultimately enabled Rick to discover one of the hive's tunnellike transport corridors.

　　瑞克从双筒小型望远镜里观察到，嘎鲁达奴工们正在从树上采集变种果实。因维士兵们身穿特制的装备服，其中不少人还操纵着各种样式的气浮货车，将一个个巨大的果实容器送到蜂房里。靠着追踪货车的动向，瑞克最终找到了蜂房上一个隧洞般的输送通道。

　　"What happens later on·" Rick whispered to Kami, who had stooped down to ask for the binoculars."Are the workers taken into the hive·"

　　“又有什么情况？”卡米弯下腰要了瑞克的望远镜，随后，瑞克轻声问他，“工人们被带进蜂房了吗？”

　　"No," he said, bringing his muzzle close to the helmet's audio pickups."The labor camp lies about two miles from here." Kami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不，”他回话，尖嘴靠近头盔的拾音器。“劳工营在离这儿两英里之外的地方。”卡米指出了方向。

　　"Are you certain there are no Garudans inside the hive·"

　　“你确定蜂房里面没有嘎鲁达人吗？”

　　Kami shook his head."Not certain." The hives were the only places on the planet impervious to Garudan Sendings and out-of-body flights; but the Invids' continued presence on world in general had confused things. The clouds and wind were full of sinister whisperings.

　　卡米摇头。“不确定。”这颗星球上，只有蜂房才能对嘎鲁达人的“传信”和出窍飞行免疫；但总体而言，因维人的持续存在给这个世界还是带来了困扰，风云之间传递着凶险的耳语。

　　"Then we've gotta find out," Rick said, turning around to motion the others forward.

　　“那我们得弄清楚。”瑞克说。转身挥手，让其他人前进。

　　Jack remained behind as rear guard, while the rest of the team began to work their way over the low ridge that was the crater's rim and down into the basin itself. It was warmer here, Rick realized without having to check the suit's sensor displays; redolent, too, he imagined, as the Optera tree forests on Praxis had been. They were closing on the edge of the cultivation area now, and it was time for Kami to go it alone.

　　杰克留在后面防卫，其余队员则越过陨坑边缘的低坎，朝下方盆地前进。这里更暖些，瑞克不用检查外套上的感应显示便意识到了这点；而且也很芬芳，他的脑海中映现出了普拉西斯星上的曾有的奥普特拉树林。现在他们已经接近了种植区的边缘，该轮到卡米单独上阵了。

　　"Don't take any chances," Rick cautioned him. He checked his chronometer."One hour. If you're not back by then, we're moving out."

　　“别心存侥幸，”瑞克提醒他。他察看了自己了计时器，“一小时，要是你到时候不回来，我们就撤走。”

　　"I'll get word back to you from the camp if anything happens."

　　“要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会从营地里给你们传话的。”

　　The underground, Rick reminded himself.

　　“地下”网络，瑞克提醒自己。

　　"Just see that it doesn't," Rem said.

　　“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看吧。”雷说道。

　　Karen and Lisa wished Kami luck, and he started to move off.

　　凯伦和丽莎祝卡米好运，随后他便出发了。

　　Then all at once a small mountain was growing under their feet. Rick thought for a moment that this might be how the bulb-canopied Optera trees pushed themselves from the ground. Lisa and the others had been knocked off their feet, but he was still riding the rise up, arms outstretched like a high-wire walker. Elsewhere he could see two more humps beginning to form. Kami yelled something incomprehensible, just before Rick leaped and caught hold of a network of vinelike tendrils encasing the canopy-bulb of the nearest tree. He was dangling ten feet above the ground now, looking down on his teammates and wondering why they had their weapons drawn, when a triple-clawed Scout pincer suddenly slammed into the tree not a foot from his head. The bulb split open like an overripe melon, showering him with viscous green gop and what he took to be seeds.

　　突然间，他们的脚下隆起一座小山包。瑞克片刻后弄明白了，这就是那些长着球冠的奥普特拉树丛破土而出的过程。丽莎和其他人都已被震倒在地，但他依然还追着上升的势头，双臂张开，仿佛走钢丝一般。他能看到别处还有两个隆起正在形成。卡米喊叫着一些无法理解的话语，而后瑞克跃起，牢牢抓住最近那棵树笼在球冠上藤蔓般的网状卷须。现在，他吊在离地面十英尺的高度晃荡，往下瞧着队友们，正想着为何他们抽出了武器，突然间一个三爪螯击侦察机猛挥过来，正拍在树上离在他头部不足一英尺的地方。球冠一分为二，像个熟过头的甜瓜，绿色粘液以及他认为是种籽的东西淋了他一身。

　　Lisa and Karen, meanwhile, were firing charges at the crab-ship, trying to position themselves for a shot at the mecha's scanner, a pouting red mouth low down on the ventral surface of its armored head. But the Scouts who had joined the first were advancing, and the two women were forced to hurl themselves out from under a pair of cloven feet. One mecha was stomping the ground, trying to pulverize them, even while Rem and Kami were stinging its ladybug-shaped carapace with Wolverine fire.

　　而这时丽莎和凯伦正向着蟹形机开火，努力想击中这架机甲的扫描器——在它带护甲的头面部下方，那个嘟起的红嘴便是。但又有侦察机加入了最先的同伙，它们正向前逼近。两个女子头顶上出现了一双三瓣大脚板，她俩被迫跳开。有架机甲用力跺着地面，丝毫不顾雷和卡米用金刚狼步枪不断刺痛它那瓢虫般的身躯，只想把她们踩成肉泥。

　　Rick disentangled himself before the first Scout could strike again, dropping, tucking, and rolling out of harm's way, and somehow managing to come up with his weapon raised. He nailed his giant assailant in the knee joint and brought it down in an earsplitting crash; then put a second shot through its scanner, and ducked for cover as the thing blew up.

　　瑞克赶在第一架侦察机再度袭来前脱了身，他滑下地，抱膝翻滚避开了危险，起身时还举起了武器。他把这把大火力枪顶在膝盖上，一枪击中敌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坠地声；随后他又朝扫描器补了一枪。瑞克刚刚蹲下找个掩护，那家伙就爆炸了。

　　The force of the blast threw one of the other Scouts hard against the trees, where it stumbled and fell after ripping open half-a-dozen bulbs. Rem saw to it that the ship didn't get up, lancing it open from crotch to scanner. Rick had been left dazed and temporarily deaf from the explosion, but he came to in time to see the remaining mecha raising its left foot to smash Karen and Lisa, who had also been leveled by the blast. He ran up behind the Scout, as if preparing to clip it behind the knee, and emptied his handgun straight up into the underside of the ship's rear tapered head armor, eliciting a cascade of energy bolts and a muffled roar that decapitated the ship, spilling its Invid pilot to the ground. Kami and Karen holed the creature, even though it was probably already dead, and moved quickly to Lisa's side. Rick did likewise, suddenly terror-stricken. Her suit was torn open; she was bloodied and unconscious.

　　气浪将一个剩下的侦察机推进树丛，它跌跌撞撞，弄破了五六个球冠，最终倒地。雷干掉了这架战机，从裆部一直到扫描器开膛破肚。瑞克在爆炸之后暂时耳聋，头晕目眩，好在他及时恢复清醒，看到了仅存的那只机甲正抬起左脚，要踩扁也被爆炸震倒在地的凯伦和丽莎。他奋力追到侦察机身后，好像要在它膝盖后面发力猛击，他的手枪对准它后脑尖垂的头部铠甲底下放空了子弹，引发了一连串的能量球爆发，一阵闷响让这架战机身首异处，机舱内的因维驾驶员跌落地上。卡米和凯伦也没管给这家伙可能早已没了命，还是给它身上开了不少洞，随后朝丽莎一侧快速跑去。瑞克也跑了过去，突然间，他被恐惧击中。她的防护服已经撕扯开了，她在流血，失去了知觉。

　　"We've got to get her back to the cycs!" Rick said, looking up at his teammates. But all he got in return was a look of resignation. Rick saw Kami and Karen toss their weapons aside. He whirled around, still in a crouch, in time to see more than a dozen Invid soldiers emerging from the orchard to surround their patch of green-stained ground.

　　“我们得把她送回摩托那儿去！”瑞克说，抬头望着他的队友。但他得到的回应则是放弃的表情。瑞克看到卡米和凯伦把武器摆向一旁。他蹲着转过身来，刚好看到十多个因维士兵从果园出现，包围了他们那一片绿迹斑斑的地方。

　　"Throw your weapon down," one of the Praxian-size soldiers said in Tiresian, brandishing an evil-looking rifle/cannon and gazing down at Rick through an elongated helmet.

　　“扔下你的武器。”一名同普拉西斯人身材相仿的士兵用泰雷西亚语说，他挥舞着一把样子丑恶的步枪或是炮管，目光透过拉长的头盔，向下紧盯着瑞克。

　　Rick did so, just as an officer came shouldering its way through the circle. It regarded Lisa a moment, then swung its snout toward Rick.

　　瑞克照做了，这时一名军官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看了丽莎片刻，又转头把尖嘴对向瑞克。

　　"The hive has been expecting you," it announced.

　　“蜂房一直都在期待你们的到来。”它向他们宣告。

　　"Our Regent has said that he finds your race most curious, and now I understand why. You are a little more like worms than I'd imagined, and indeed there is the stench of death about you."

　　“我们的摄政王曾说，他发现你们的种族非常令人好奇，而现在我明白了原因。你们比我想象的更有点像蠕虫，而你身上也的确发出了死亡的腐臭。”

　　The interior of the hive was greenhouse-hot, but the scientist's voice was cold and analytical. Rick, Rem, Kami, and Karen had been marched at gunpoint through the same entrance Rick had spied from the crater rim. There, their helmets and transpirators had been removed. One of the soldiers had carried Lisa in over his shoulder. She was still unconscious, groaning every so often in her delirium. Rick was being kept from her side. Kami, already succumbing to the hive's artificial atmosphere, had been shackled and dumped in a corner.

　　蜂房内部是个温室——热，但那位科学家的声音冷酷理性。瑞克、雷、卡米和凯伦被枪口押送，走进了瑞克在陨坑边缘看到的那个入口。进入蜂房后，他们的头盔和呼吸器都被摘除了。一个士兵用肩膀把丽莎扛了进来。她还是不省人事，不时呻吟两句胡话。瑞克被阻止无法到她那一侧。卡米，已经被蜂房内的人工空气打垮，上着镣铐，被扔在角落里。

　　"That smell is the stink of your own soldiers' blood," Rick snarled at the scientist, gesturing to his green-smeared suit.

　　“那是你们自己士兵的血腥臭气，”瑞克对科学家怒吼，伸手指着自己身上绿色血污的防护服。

　　"The cornered creature's final attack," the Invid said to his white-robed group of barefoot assistants, in Tiresian for Rick's benefit."The being uses words as weapons."

　　“困兽犹斗啊，”因维人对他的一组光脚的白袍助理们说道，用的是泰雷西亚语，好让瑞克听懂。“这些生物把语言当武器。”

　　"What do you want with us· Why didn't your soldiers kill us·"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为什么你的士兵没杀了我们？”

　　The scientist's snout sensors twitched, as if he was sniffing the air."Perhaps we shall. But there is some information we require first. It would save us much bother if you'd simply agree to answer our questions-it might even save your lives."

　　科学家的吻喙传感器抽动着，仿佛在嗅着空气。“也许我们会这么做。但我们先需要些信息。如果你只要同意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会让我们双方都少些麻烦——也许还能救你们的命。”

　　Rick snorted."Dream on, slug."

　　瑞克不屑一顾地答话：“做梦去吧，鼻涕虫。”

　　"As I thought," the scientist directed over his shoulder. He studied Rick a moment, then began to move down the line, pausing in front of Kami."You were one of the Garudans selected by Tesla for the Regent's zoo, were you not·"

　　“跟我想的一样。”科学家扭过头去。他研究了一会儿瑞克，之后开始挨个观察，在卡米面前停住。“你是泰斯拉为摄政王动物园挑选的嘎鲁达人之一，不是吗？”

　　Kami leaned in as if to whisper something and snapped at the Invid's face, missing it by inches. Just as suddenly, a soldier threw a stranglehold on Kami from behind; in his weakened state, the Garudan was easily subdued.

　　卡米身体前倾，好像要在他耳边说点什么，然后朝因维人的脸猛咬过去，结果偏了几英寸。同样突然地，一名士兵从卡米身后勒颈抱摔，由于卡米状态虚弱，这个嘎鲁达人被轻易地制服了。

　　The scientist shrugged it off and continued his appraisal of the group, leering, Rick thought, at Karen, and puzzling for a moment over Rem."Why, you're Tiresian." he said at last, and whirled through an excited turn to face his group."We have a marvelous opportunity here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invaluable for the realm. For the record," he added, looking to Rick,"where are the Robotech Masters·"

　　科学家蔑视地耸耸肩，继续打量这队俘虏。色迷迷的，瑞克心想，他看凯伦的时候，而且看雷的时候困惑了一阵子。“啊，你是个泰雷西亚人。”他最后说道，兴奋地转过身来，面向他的小组。“我们在这里有了个绝好的机会，为王国取得一个无价的成就。要记录在案，”他看着瑞克，又补充道，“机器人统治者在哪里？”

　　Rick beetled his brows."The Masters·"

　　瑞克双眉凸起。“统治者？”

　　"Yes. Where is the Protoculture matrix·"

　　“是的。史前文化母体在哪里？”

　　Rick groaned. The thing had become a thorn in the galaxy's side."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瑞克一声叹息。这玩意儿已经成为银河系边侧的一根尖刺。“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That is hardly the response we require to justify sparing your lives, Earther. Be reasonable; you have Protoculture-fueled ships, Protoculture-based weapons...How did you come by these if not through contact with the Masters or the matrix· Unless, of course, the Flowers of Life grow on your homeworld..."

　　“那可不是我们能合理地让你们活命的回答，地球人。通情达理一点；你们有燃烧史前文化的飞船，基于史前文化的武器……如果不通过与统治者或者母体的接触，你们怎么能获得这些？除非，当然了，生命之花在你们的母星生长……”

　　Rick fought to keep his surprise from registering. So that's what they're after, he thought, and recalled something Roy Fokker had told him almost ten years ago about the warning Lang had inadvertently keyed in the SDF-1-Zor's warning about the Invid! The Tirolian knew!-he knew the Invid would eventually go in search of the matrix. Cabell's words to Lang rang in Rick's ears: You must destroy the Invid here, destroy them while you still can!

　　瑞克尽力不显露出自己的惊讶。那么说，这就是他们追寻的东西，他想，接着他又回忆起差不多十年以前罗伊·福克告诉他朗无意间在SDF-1上按出的那个警告——佐尔关于因维人的警告！那个泰洛人早就知道！——他知道因维人有朝一日会来找寻母体。卡贝尔对朗说的话，言犹在耳：“你们必须在这里消灭因维人，趁着还有能力的时候消灭他们！”

　　"I see something in your eyes, Human," the scientist was saying."You know something."

　　“我从你眼中看到了点东西，人类。”科学家开口说。“你知道些东西。”

　　Rick tightened his lips to a thin line.

　　瑞克双唇抿紧，成了一条细线。

　　"Then perhaps your dreams will tell us what we wish to know." The Invid waved a hand at the soldiers."Take the Humans outside."

　　“那么或许你们的梦境会告诉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因维人朝士兵们挥了下手。“把人类带到外面去。”

　　"You can't!" Kami bit out, his windpipe pinced in the soldier's grip. Others had stepped in to take hold of Rick, Karen, Rem, and Lisa."They'll die!"

　　“你不能这样！”卡米咬牙反对，他的喉头被士兵捏住。其余人已经上前抓住瑞克、凯伦、雷和丽莎。“他们会死的！”

　　"Yes," the scientist said matter-of-factly,"they probably will."

　　“是的，”科学家以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说，“他们有可能会死。”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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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sy scanners the Invid employed on Garuda (on Hunter and the rest) were patterned on similar devices developed by the Tiresians. Ironically enough, the Robotech Masters had used the scanners on Zor shortly after his death,(and would use them again to monitor Zor Prime after the clone had been inserted into the Fifteenth ATAC), much as the Invid were using them on Rem.

　　History of the Second Robotech War, volume XXXI,"Tirol"

　　因维人在嘎鲁达（对卡特等人）使用的心理扫描仪仿制了泰雷西亚人所开发的类似设备。相当讽刺的是，机器人统治者曾将扫描仪用在死后不久的佐尔身上，（也将会在佐尔·普莱姆插入ATAC十五小队后，再一次对这个克隆使用，）而因维人扫描雷的行为与之如出一辙。

　　                                       ——第二次宇宙大战史，第三十一卷，“泰洛”

　　Dream a little dream with me.

　　何日入君梦

　　                                            Late twentieth-century song lyric

　　                                           ——二十世纪晚期歌词





　　The male human was dreaming of pursuit. He was being chased by some sort of bird creature with an enormous wingspan, and-an Invid scientist had noted-a body shaped curiously like those of the raptorial birds depicted face-to-face on the Human's uniform insignia patch. The Human was running downhill, hopelessly out of control, with the bird pecking at his neck and back, flapping its great wings all the while. The backdrop for the dream was a world of ravaged landscapes, barren, cratered expanses of solidified volcanic flow. The Human was,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not, both the pursued and pursuer. Crowds of other Humans seemed to be viewing the event from the sidelines, gesturing, pointing, applauding, laughing. One wore the face of the injured Human female who was presently being terrorized by dreams of her own-although she was sympathetic here, eager to help the running man, so it appeared.

　　这名男性人类梦见的是追猎。他正被某种鸟类追赶。它有着巨大的翼展，而且——正如一名因维科学家所指出的——它的身躯莫名其妙地同这人制服徽章上互相面对的一双猛禽相仿。这人顺山势奔下，大鸟一直扑动着巨翼，不停啄着他的脖颈和后背，他绝望地失去了控制。梦境的背景是一个地貌残破、贫瘠的世界，大片火山岩浆流凝固后遍布陨坑。这个人类，一会儿是猎物，一会儿又是追猎者（是猎物也是猎手，同时不是猎物和猎手，或者理解为他的视角也在不停转变。）其余人类集聚成群，仿佛在局外观看着，指指点点，鼓掌欢呼。其中一人的相貌与那位受了伤、此刻正在自己的梦境中饱受惊吓的人类女性一样——而在他的梦里，她富有同情心，渴望能帮助正在奔跑的男人。

　　"There's nothing of use to us in this one's thoughts," the head scientist said dismissively. Disappointed, he turned from the images in the instrumentality sphere and moved to the sphere his assistants had set up to monitor the dreams of the injured female.

　　“这人的思想对我们而言全无用处。”科学家首领不屑一顾地说。他失望地从球幕仪器的画面前转身，朝助手们为监视那名受伤女性的梦境而架设好的另一个球幕走去。

　　Lisa, like Rick, Karen, and Rem, was strapped on her back to a kind of gurney, with her head positioned beneath a thick and heavy-looking ring-shaped device that resembled a scaled-down version of an MRI scanner. What the Invid scientists were calling dreams, however, were of the wide-eyed variety-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hellish ones by and large, normally kept locked away behind those proverbial doors of perception. Five minutes of exposure to Canada's tainted atmosphere had been enough to elicit them. The scientists had no way of knowing whether this constituted what would amount to a lethal exposure-some Invid had lasted as long as half an hour without suffering irreversible effects. But these Humans were fragile things; physically strong for their size, it was true, but with limited tolerance for even the slightest of psychic assaults. They were inhabitants of the base realms, the sensate worlds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spectrum, as insubstantial as interstellar dust, and therefore highly expendable.

　　丽莎和瑞克、凯伦还有雷一样，都被绑在一张轮脚病床上平躺着。她的头部摆在一台外形厚重的环状设备下方，那东西的样子像个缩小的核磁共振扫描仪。因维科学家们虽称之为梦境，但实际上他们双目圆睁，意识正经历着各种状态的转变。这些梦境的每个方面都极度丑恶，以往通常都禁闭在感知之门的后面。在嘎鲁达污染的大气中暴露五分钟，足以将它们召唤出来。科学家们无从得知这样是否已达到了致死的暴露剂量——有些因维人能够坚持半小时也不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害。但这些人类是脆弱的玩意儿；以他们的体型来看，身体还算强壮，这点没错，但对待哪怕是最微弱的心理攻击，他们的承受力也很有限。他们是低贱国度的住民，来自能谱低端的感官世界，如星际尘埃一般微不足道，因此，他们的生命可以随意消耗。

　　The leader of the white-robed group now activated the sphere attached to the device above Lisa's head, and here, too, the scientists encountered images of pursuit. Kami, muzzled and shackled in a corner of the hive's lab, was too deep into his own delirium to take note of their dismay.

　　白袍当中的首领这时激活了丽莎头上那台设备的球幕。这个梦里，科学家们也看到了追猎的场面。在蜂房实验室的一角，卡米上着镣铐被封了嘴，深陷于自己的狂乱当中，没发觉他们的沮丧失望。

　　"It seems to be something of a fixation with them," one of the assistants ventured.

　　“好像他们都对这个很执着，”一名助理大胆进言。

　　The Human female was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trapped on a spiral staircase that lacked any clear-cut terminus. Moreover, whatever it was that was pursuing her, hunting her, was so vague a thing as to be untranslatable by the sphere's Protoculture circuitry. There were momentary flashes of a feline creature, however, that brought to mind the Invid's own Hellcats. But the central concern of the dream and dreamer was the female's seemingly reduced size.

　　这位人类女性，无论从哪里看，都被困在一段没有明确终点的螺旋楼梯里。此外，追猎她的东西十分模糊，球幕的史前文化电路连一点都无法传译出来。

　　"Some reference to the Zentraedi, perhaps·"

　　“多少涉及到天顶星人，或许？”

　　The master scientist made a disgruntled sound."Who can tell with these beings· Let us move on."

　　主科学家发出了不快的声音：“对这些生物，谁能推断？我们往下继续。”

　　They grouped together in front of Karen's sphere next, arms folded and four-fingered hands tucked into the sleeves of their robes. The master among them had found himself strangely moved by this green-eyed, honey-haired Human; but unfortunately her dream-terrors proved to be as pedestrian and unrevealing as the previous ones. Her world was at least populated with a host of other beings, but they were there principally to insure that Karen was suitably horrified by the prospect of being buried alive.

　　接着他们聚集在凯伦的球幕前，个个交叠双臂，四指大手揣在袍袖里。科学家首领之前发现自己奇怪地对这个绿眸、蜜色头发的人类有感觉；但不幸的是，她的惊恐之梦明显与前人一样平庸无奇，看不出意义。不过，她的世界里至少还聚集了一群生物，可他们出现在那儿，主要是为了确保凯伦能被自己将被活埋的前景吓倒。

　　The master expressed his distaste after a minute's viewing."What a pitiful race...One wonders why they don't walk in fear of their own shadows. They've been more traumatized than Optera itself."

　　首领观看了一分钟后，表达了自己的厌恶。“可怜的种族啊……他们走路时竟然没有害怕自己的影子，真是个奇迹。他们所受的精神创伤，比奥普特拉自身所遭受的更严重。”

　　By now they had reached Rem-the Tiresian-and to their absolute astonishment, there in living color and as big as life in the center of the attendant sphere was Optera. This much could have been accounted for and dismissed, but next they found themselves viewing images of the Regis in her pretransformed state! And this was not the defoliated Optera of their ravenous present, but the edenic homeworld of their racial past-a verdant wonderland, with fields of Flowers basking in the warmth of the planet's twin suns, stretching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across a landscape of arcadian beauty. Here was the lost harmony, the innocent splendor, the paradisiacal ease they could now access only in moments of collective trance, or at the mystical promptings of the Queen-Mother herself.

　　这时他们来到雷——这个泰雷西亚人身前。让他们彻底震惊的是，在相伴的球幕中央，生动展现的是实景大小的奥普特拉。这大都可被解释而且不予理会，但他们没料到下一幕竟然是瑞吉斯在转变之前的样子！而且，这不是如今地狱般已遭灭植的奥普特拉，而是他们一族过去的伊甸园——这颗行星青葱茂密，一片田园美景中，花儿之地沐浴在孪生双日温暖的阳光下，遍布目之所及。这是失落的和谐，无瑕的辉煌，天堂的平静，他们只能在集体迷幻时，或是经历母后神秘地亲自提示才能体验得到。

　　The scientists were reduced to silence, to tears of an ethereal sort.

　　科学家们都无法言语，留下了超越现实的泪水。

　　"It's as if..."

　　“这好像……”

　　"Say it," the master demanded.

　　“说，”首领命令道。

　　"...as if this one knew our world before the techno-voyager's arrival."

　　“……好像这人在那个科技航行者来临前就了解了我们的世界。”

　　"These are his thoughts."

　　“这些是他的思想。”

　　With what would translate as shame, the master scientist deactivated the sphere and led his group to a sphere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rest-their communications instrumentality, overshadowed by a relatively small specimen of bubble-chambered brain.

　　随着可谓是耻辱场面的传出，首领关闭了球幕，又领着他的队伍到了一个明显比其它设备更大的球幕前——这是他们的通讯仪器，和一个置于泡沫室的脑体小样相比仍然见绌。

　　"We must inform the Regent of this at once."

　　“我们必须马上通知瑞金特这件事。”

　　"And say what·"

　　“说什么？”

　　"That we have found Zor!"

　　“说我们找到了佐尔！”

　　It had taken Jack all the inner strength he could muster to keep from tearing down into that basin orchard with guns blazing...He had heard the explosion that dropped the first Scout ship, and had scrambled up to the top of the crater rim like a mountain goat on amphetamines. Weapon fire, follow-up blasts...by the time he got there, Rick and the others were surrounded by Invid soldiers-more than even he wanted to go up against. Lisa was down, Rick bending over her. Kami, Rem, Karen! He had located a safe vantage point and watched as his friends were led off to the hive; then a short time later they had reappeared at the dome's tunnellike entrance, this time stripped of their transpirators. For some reason he had felt compelled to time their exposure, sitting there powerless and near crazed while the chronometer display counted off the minutes, five heart-stopping minutes! He had run for the place where they had stashed the cycs, found his way back to the trails they had cut in predawn light, reentered the village...all the while expecting Shock Troopers to emerge from the ground, Hellcats or Robo-automata to leap on him from the treetops. Pursued by nightmares...

　　杰克召唤出了内心全部的力量控制住自己，才没有将枪口对准盆地的果园将它轰个稀巴烂……他听到了将第一架侦察机击落的那声爆炸，还如同一只吃了安非他明（注：安非他明又叫苯丙胺，刺激剂的一种，能够增加人的机敏性，暂时减轻疲劳感并增加攻击性，曾是体育界滥用最严重的一种兴奋剂。）的山羊一般，奋力爬上了陨坑边的坡坎。交火，接着又是爆炸……当他抵达那儿时，瑞克等人已经被因维士兵包围——尽管他想奋起一搏，但敌人太多了。丽莎倒下了，瑞克弯腰护着她。卡米，雷，凯伦！他找到了一处安全的有利地点，注视着他的朋友们被领入蜂房；过了一小会儿，他们又出现在穹顶隧道般的入口，这一次他们的呼吸面罩被摘除了。出于某种理由，他觉得自己非得为他们的暴露计时不可，他无力地坐在那儿，当计时器显示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变得近乎疯狂，五分钟！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五分钟！他跑向他们之前藏匿气垫摩托的地点，找到了他们在黎明前的微光里切出的踪迹，沿着它再次进入了村庄……一路上都担心突击骑兵机从地面出现，地狱猫或别的机器兽从树顶扑来。一路上都被噩梦紧追。

　　Jack was just now finishing his hurried and breathless recap, sitting cross-legged in the village longhouse and sucking nutrient through a tube while the chief and some of the Sentinels watched him.

　　此刻，杰克刚刚急匆匆地把这让人透不过气的事情讲述完，正盘腿坐在村里的长条木屋中，用吸管饮着营养液。酋长和一些哨兵成员望着他。

　　"We've gotta spring them," he said at last, his thirst slaked."Right away, before they're moved."

　　“我们得把他们弄出来，”他最后这样说道，而自己也已经不那么口渴了。“立刻行动，在他们转移之前。”

　　The chief spoke to a member of the tribe; the male Garudan nodded his head a few times and took off in a rush."He has been instructed to pass the word," the chief explained."We will be alerted if and when they are moved."

　　酋长对着部落一员讲话；这名嘎鲁达男子数次点头后匆匆离去。“我令他去传话，”酋长解释，“他们如果转移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得到警报。”

　　Learna was beside herself, her neck fur on end. She had tried time and time again to Send herself to the hive, but each of her attempts had ended in failure."Kami will die inside the hive. He must be returned to Garuda's air."

　　莱亚娜情绪激动，颈部毛发竖立。她一次次的努力请求派自己去蜂房，但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卡米会死在蜂房里的。他必须要回到嘎鲁达的空气中去。”

　　"He wasn't brought out with the rest of them," Jack told her, then turned to Cabell."How long is too long·"

　　“他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出来，”杰克告诉她，随后转向卡贝尔说：“时间多久会产生问题？”

　　The old man made as if to stroke his beard under the suit."I can't answer you, Jack. Tirol sent the Zentraedi here, the clones...I believe Rem and I are the first Tiresians to set foot on Garuda since Zor himself landed here."

　　老人挥了挥手，仿佛在隔着防护服捋里面的胡须。“我无法回答你，杰克。泰洛过去派天顶星来到这里，还有克隆人……我相信雷和我是自佐尔亲自着陆此地之后，踏上嘎鲁达星的首批泰雷西亚人。”

　　"Can't you even estimate it·" Jack pressed him.

　　“你连估计一下都不能吗？”杰克追问他。

　　Cabell saw Jack's frustration and concern."I don't imagine anything less than fifteen minutes would prove fatal." He was relieved to see Jack relax some.

　　卡贝尔看出了杰克的挫败感和担心。“我想少于十五分钟的话不会致命。”他欣慰地看到杰克松了口气。

　　"But why would they do that-why not just kill them, Wise One·" Gnea thought to ask.

　　The chief shrugged his powerful shoulders."To torture them, perhaps to see if they could learn anything from their thoughts."

　　“但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干嘛不直接杀人，聪明人？”妮雅想了想问道。

　　"All right," Max broke in,"suppose we wait till dusk. Your people will be heading back to the camps by then, right·"

　　“好吧，”麦克斯插话，“假设我们一直等到黄昏。到那时，你的人会回营地来，对吗？”

　　Learna and the chief nodded, uncertain.

　　莱亚娜和酋长点点头，并不肯定。

　　"We stage a diversionary raid on one of the other hives. Try to draw off as many of their mecha as we can. At the same time, a rescue team goes in."

　　“我们分出一路攻击其余的蜂房之一。我们尽量多地吸引他们的机甲。与此同时，打入一组救援队。”

　　"Agreed," Jack said, and some of the others joined him in voicing their support.

　　“同意，”杰克说，还有些人也开口支持他。

　　"I don't know," Cabell objected when everyone had quieted down."It's risky. Those hives are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ey appear."

　　“我不知道，”卡贝尔在所有人安静下来之后，提出反对意见。“风险很高。那些蜂房比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

　　"Well, of course it's risky," Jack argued,"but I don't see that we have any choice.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walk up and knock on the door· Uh, excuse me, but we were wondering if you might be willing to return our teammates-"

　　“嗯，当然风险很高，”杰克辩称，“但我看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走上前去敲门？啊，打扰了，不过我们想知道您是否愿意归还我们的队友？”

　　"There is an easier way to get them back."

　　“有个更容易的法子把他们弄回来。”

　　Jack swung around to see who had interrupted him. When he saw it was Burak he fell silent, along with almost everyone else. The Perytonian had become something of an invisible being since the attempted mutiny, and to hear him suddenly speak, much less offer an opinion, was something of an event.

　　杰克扭过身去看是谁插了他的话。当他发觉这人是伯拉克之后，就闭上嘴沉默了，和几乎其他所有人一样。自从那次佩里顿人企图叛乱之后，他基本上成了个隐形人，突然间听到他开口说话，更别提这次是提出了一个观点，实在是不同寻常。

　　"You are forgetting our race in the hold," Burak said to the group's collective puzzlement.

　　“你忘了，我们桌上抠了张瓦牌。”

　　"You mean 'ace in the hole,'" Jack corrected him.

　　“你的意思是‘扣了张王牌’吧，”杰克替他纠正。

　　"Whatever-"

　　“管他是——”

　　"Tesla," Cabell exclaimed.

　　“泰斯拉，”卡贝尔惊呼。

　　The devil from Peryton nodded.

　　来自佩里顿的恶魔点点头。

　　"A hostage exchange·" Max asked.

　　“交换人质？”麦克斯问道。

　　Burak grinned beneath his mask."Something like that."

　　伯拉克在面罩里咧嘴一笑。“跟这个差不多。”

　　On Optera, the Regent's servant reported only that five Sentinels had been captured on Garuda; he knew better than to steal the scientists' thunder. The Regent was relaxing in his sterile nutrient bath when the communique was received, having discovered that he could essentially guarantee messages merely by setting foot in the Olympic-size tub. Anxious for some news of Tesla, 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next destination of the Sentinels, he had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a week in the bath, waiting. Now he practically ran to the throne room, sashing his robe as he approached the communicator sphere.

　　在奥普特拉，摄政王的仆从报告：只有五名哨兵在嘎鲁达星被俘；他还不至于蠢到抢了那些科学家的风头。收到这条通讯时，瑞金特正在他的无菌营养液里沐浴静息。他之前已经发现，就算只泡在奥林匹克标准的大池子里，也能基本确保不错过每条消息。他已经在池子里泡了大半个星期，等待着，急切地期盼泰斯拉的音信，或是哨兵同盟下一步目标的情报。此刻，他几乎是奔向王座大殿，一边走近通讯球一边系上长袍的腰带。

　　"Five Sentinels," he said out of breath."Which ones·""A Garudan, three Humans, and...a Tiresian." The Regent was pleased to learn that he had correctly anticipated the Sentinels' destination. He had passed the word to all his lieutenants that their troops be placed on alert. But it was captives he was after this time, not body counts, and no mention was to be made of his supposed assassination. With captives in hand, he hoped to learn whether or not Tesla had been acting alone, or in league with the rebels.

　　“五名哨兵，”他气喘吁吁地说，“都是什么人？”

　　“一个嘎鲁达人，三个地球人，还有……一个泰雷西亚人。”

　　瑞金特得知自己正确地预测了哨兵的目的地之后，十分高兴。他之前给全体副官传话，命令他们的部队进入警戒状态。但这次他要的是活捉俘虏，不是死尸，对自己被刺的假象也是只字未提。手上有了俘虏，他就希望能从中得知，那究竟是泰斯拉独自行动，还是与叛军合谋所为。

　　"A Tiresian you say."

　　“一个泰雷西亚人，你说。”

　　"Yes, my liege. We have him here with us now." The Regent peered at the terror-stricken face centered in the sphere's image, and brought his hand to his snout in a gesture of contemplation."This one looks...familiar somehow."

　　“是的，殿下。现在他就在我们这儿。”瑞金特瞅着那张映在球幕中央被恐惧扭曲的脸庞，伸手扶着自己的尖嘴，仿佛是沉思状。“这个人看起来……有几分面熟啊。”

　　"Well he should, Your Highness," the master scientist said as Rem's image de-rezzed."We subjected the three Humans and the Tiresian to Garuda's atmosphere in an effort to extract the data you requested."

　　“应该是，殿下，”随着雷的影像从屏幕消散，科学家首领说道。“我们将三个地球人和这个泰雷西亚人暴露在嘎鲁达的大气之下，为了套取您要求的信息。”

　　"And·" the Regent replied anxiously."Did you discover the location of the Humans' homeworld-this Earth!"

　　“然后呢？”瑞金特急切地回答。“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人类的母星——那个地球！”

　　"No. However, we may have a clue as to the whereabouts of the matrix," the scientist was quick to add."My lord, allow us to screen for your pleasure the results of the Tiresian's exposure."

　　“没有。然而，我们可能找到了关于母体下落的线索。”科学家迅速补充道。“殿下，请允许我们为您播放泰雷西亚人大气暴露后的结果，供您欣赏。”

　　The Regent scowled at the sphere."Do not bore me with details," he cautioned.

　　瑞金特对球幕皱眉：“别拿无聊细节来烦我。”他警告道。

　　"You will find this anything but boring," the scientist told him.

　　“您一定不会觉得这个无聊的。”科学家告诉他。

　　The Regent viewed the playback for a moment, then staggered backward, collapsing into his high-backed throne. He sat agape, a defeated husband watching tapes of his wife...the seduction, the transgression, the cruel aftermath, all captured in graphic detail. That face, that face...

　　瑞金特观看了片刻回放，朝后踉跄几步，轰然倒在自己的高背王椅上。他愕然呆坐，一个失败的丈夫观看着自己妻子的录影带……引诱、出轨、残酷的后果，一幕幕活灵活现。那张脸，那张脸……

　　"How·" the Regent finally managed."How is this possible· He is dead." Or is he· the Regent suddenly asked himself. Could he have been duped all these years into thinking Zor dead, when in fact...No, he thought. Zor was dead. But what then was the origin of these images· A simulagent, perhaps, like the very one he had created to take his place at the summit-

　　“怎么会？”瑞金特终于说了句话。“这怎么可能？他已经死了。”他死了吗？瑞金特突然问自己。会不会他这些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佐尔已经死了，而实际上……不会，他想。佐尔已经死了。但这些画面的源头又是哪里？一个替身，也许，就像他在高层会晤的时候，所派出的他自己制造的替代品一样——

　　"We know Zor is dead," the scientist was saying."But somehow his memory lives on in this one-a clone, we suspect."

　　“我们知道佐尔死了，”科学家说，“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记忆还活在这个人身上——他是克隆人，我们怀疑。”

　　The Regent came bolt upright in the chair."The matrix!"

　　瑞金特挺身，在椅子上坐得笔直：“母体！”

　　"Precisely."

　　“正是。”

　　"He must be sent to Optera at once!"

　　“必须将他立刻送到奥普特拉来！”

　　The scientist inclined his head some."Of course, my lord. But would it not be best to take advantage of Garuda's proximity to Haydon IV· May I remind Your Highness of the devices there that are far superior-"

　　科学家朝前探了探头。“当然，殿下。但是不是最好利用一下嘎鲁达星临近海顿四号星的优势呢？容我提醒殿下，那儿的设备要远远超过——”

　　"Yes, yes. See that it is arranged. I will leave immediately," the Regent added, already on his feet.

　　“是的，是的。你好好安排此事。我将立刻动身，”瑞金特补充道，已经站起身来。

　　"There is one small detail, however..."

　　“不过，还有个细节小问题……”

　　"What·"

　　“什么？”

　　"We have learned that the Regis is there."

　　“我们得知，瑞吉斯在那儿。”

　　"On Haydon IV·!"

　　“在海顿四号星？！”

　　"Yes, my lord. Should we wait until she leaves before transporting the clone·"

　　“是的，殿下。我们要等到她离开之后，再运送这个克隆人吗？”

　　The Regent started to agree, but bit off his words. Why not let her see the clone· he asked himself. Why not let her look once more upon Zor's face, into his very thoughts and recollections· He laughed out loud. To be there, to see her face when the clone was presented...

　　瑞金特刚想同意，但又把话吞回。为什么不让她看看这个克隆？他自问。为什么不让她再次看看佐尔的脸蛋，看看这个人内心的思想和回忆？他放声大笑。去那儿，去看看她的样子，把克隆摆在她面前的样子……

　　"No, you are not to wait," the Regent said shortly."In fact, you are simply to say that you have a gift for her-a gift from her loving husband!"

　　“不，你不要等，”瑞金特很快说道，“实际上，你只需说，你要交给她一个礼物——是深爱她的丈夫，送给她的礼物！”

　　"I need to see Tesla at once," Burak told Janice as he stepped from the shuttle's ramp into the SDF-7's docking bay. Gnea and Max had ridden up with him, but they were already rushing off to meet with Wolff and Vince Grant.

　　“我要立刻见泰斯拉，”伯拉克对贾妮斯说，他从穿梭机的坡道走下，进入SDF-7的港区。妮雅和麦克斯与他一起上船，但此刻他俩已经急匆匆地前去会见沃尔夫和文斯·格兰特了。

　　Janice thought she heard something akin to arrogance in the Perytonian's voice, but decided to leave it unchallenged."Of course, Burak," she said, motioning for him to follow her.

　　贾妮斯察觉出这个佩里顿人的声音里有一份近似傲慢的语调，但她还是决定不去招惹他。“当然，伯拉克。”她答道，同时朝他做了个手势，让他跟着自己。

　　They didn't speak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long walk to the cargo hold that had become Tesla's quarters; but short of the closed hatch Burak stopped and said,"Alone." The Perytonian positioned himself between Janice and the hatch.

　　运货舱充当了泰斯拉的居所，在通往那里的一段长路上，他俩一直无语；但快到紧闭的舱门处时，伯拉克停下脚步，开了口：“我自己进。”这个佩里顿人挡在了贾妮斯和舱门中间。

　　"Something I should know·" she risked.

　　“告诉我原因？”她抛开顾忌问他。

　　"You should know that he doesn't like you very much," Burak whispered back menacingly, gesturing over one shoulder with his two-thumbed hand.

　　“你应该知道，他可不怎么喜欢你，”伯拉克低声威胁地回答，举起一只双拇指的手越过肩上，朝身后指指。

　　Janice laughed."And we make such an adorable couple. Is it my looks or my personality·"

　　贾妮斯笑了出来。“我们俩可真是绝配。是因为我的外表还是性格？”

　　Burak contorted his demon face for her benefit.

　　伯拉克的魔鬼脸被她气得面容扭曲。

　　"Keep doing that and your face is going to stay that way," she said, moving off.

　　“继续保持，你的脸就不会恢复原样啦！”她说完就离开了。

　　Burak snorted and entered the hold, pulling smuggled Fruits from his uniform and casually tossing them to Tesla, who was seated on an enormous crate.

　　伯拉克哼哼一声，进了船舱，从自己的制服里拉出偷运的果子。泰斯拉正坐在一个巨大的木箱上，伯拉克随手就把果子扔给了他。

　　"What's this all about·" the Invid asked peevishly, as one of the mutant Fruits bounced off his snout.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个变种果子弹起来砸到了因维人的尖嘴，他愠恼地问道。

　　"I have good news," Burak announced, assuming a proud stance and allowing Tesla to regard him a moment."You claim to be more evolved than the Regent. That means the scientists would recognize your greatness, does it not·"

　　“我有好消息，”伯拉克宣告。他摆了个骄傲的站姿，好让泰斯拉敬重地看他一会儿。“你自称比瑞金特进化的更高，那就意味着那些科学家会承认你的伟大之处，是不是？”

　　Tesla ducked his snout, looked around the hold like a felon, and motioned for Burak to keep his voice down."Yes, certainly," he said."But what does this have to do with anything·"

　　泰斯拉急忙低头，埋下自己的尖嘴，像个重罪犯人般四下环顾船舱，然后做个手势，示意伯拉克把声音压低。“是，当然了，”他说。“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Burak studied one of the Fruits."Suppose I could arrange for an audience with the scientists here·"

　　伯拉克仔细地把玩着一个果子。“设想一下，我要是能在这儿安排一次和这些科学家的会面呢？”

　　Tesla shot to his feet, horrified by the prospect."You must-"

　　泰斯拉猛地站起，这个前景让他十分恐惧。“你必须——”

　　"Hunter and a few of the others were captured," Burak quickly explained, gazing up at the Invid."I suggested that we exchange you for them. That way-"

　　“卡特连同几个人都被俘了，”伯拉克迅速解释道，抬头直视因维人。“我提议，用你去交换他们。用这个方法——”

　　"You what·"

　　“你说什么？”

　　"That way you'll be able to assert your right to the throne-just as you...wanted...What's wrong·"

　　“用这个方法，你就能伸张自己的王权了——就像你……你想要的……哪里不对了？”

　　Wearily, Tesla had reseated himself."You fool," he muttered, shaking his hands."You've just sealed my fate."

　　泰斯拉疲倦地又坐下来。“你这个笨蛋，”他咕哝着，摇着双手。“你就这么封死了我的命运。”

　　"B-but..."

　　“但，但是……”

　　"It's too soon, Burak, too soon. The Regis will send me to the pits." He glanced up."The next time you see Tesla he'll be a maggot."

　　“太快了，伯拉克，太快。瑞吉斯会把我送到坑里的。”他朝上一瞥。“下次你再见到泰斯拉，他就变成蛆虫了。”

　　Burak made a distressed sound, seeing his own dreams for Peryton go up in smoke; and just then Janice, Vince Grant, Gnea, and Lron burst into the hold. The amazon Praxian had an armed blaster in her hands.

　　伯拉克一声哀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佩里顿梦想化作了一片烟尘；就在这时，贾妮斯、文斯·格兰特、妮雅和勒荣闯入了船舱。普拉西斯蛮女战士双手还端着一支长筒枪。

　　"Everybody ready·" Janice said brightly, look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Burak and Tesla. Cautiously, Lron and Grant had moved in to shackle the Invid's wrists and place a prisoner bib around his neck.

　　“都准备好了没有？”贾妮斯欢快地说着，来回看着伯拉克和泰斯拉。勒荣和格兰特小心地靠近因维人，给他的手腕戴上镣铐，从脖子套上囚服。

　　"All right, Invid, let's go," Gnea said, brandishing the weapon.

　　“好了，因维人，我们走。”妮雅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武器。

　　Lron gave Tesla a light shove.

　　勒荣轻轻推了一把泰斯拉。

　　Tesla looked down and caught Janice's smile.

　　泰斯拉低头，目光刚好迎到贾妮斯的微笑。

　　"Guess this is your lucky day," she told him.

　　“我猜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她告诉他。

　　Jonathan Wolff sat on the bridge of the cruiser with his feet up on one of the duty-station consoles. He was alone for a change, Grant and most of the crew having rushed off for the ordnance bay. Well within reach, on the floor beside the command chair, was a bottle of Southlands brandy. It was almost empty.

　　乔纳森·沃尔夫坐在星际巡洋舰的舰桥里，双脚跷在一个值班控制台上。格兰特和绝大多数船员已经奔向弹药库，留下他独自待着，调剂一下心情。在指挥椅边的地上，触手可及之处，放着一瓶南大陆白兰地。几乎已经空了。

　　"To rescues," Wolff said now, toasting Garuda through the forward viewport and lifting the bottle to his lips. He gulped down half an inch and shuddered.

　　“为了营救，干杯，”沃尔夫对着前向观察窗外的嘎鲁达星敬酒，把酒瓶举到嘴边。他吞下一口，瓶中下了半寸，身上一阵战栗。

　　The Hunters had gone and gotten themselves captured, along with Karen, Rem, and that Garudan-Kami. And Max or somebody figured they could swap them for Tesla, only Wolff didn't put much stock in it. Of course he hadn't said that to them-oh no, mustn't burst anyone's bubble, chin up and all that ancient rot. But that was what he felt. The Invid would go back on their word, maybe the Sentinels would go back on theirs, somebody would betray somebody else...he didn't need to be there to see it all go down.

　　卡特夫妇已经走了，还被俘虏了，和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凯伦、雷、还有那个嘎鲁达人——卡米。而麦克斯或别的谁认为能用泰斯拉把他们换回来，只有沃尔夫对这个不太寄希望。当然，他没这么对他们说——哦，不，绝不能戳穿任何人的肥皂泡，得鼓舞士气，那些老掉牙的玩意儿。但他就是这么觉得。因维人会违背诺言，也许哨兵同盟也会违背诺言，张三会背叛李四……他不需要亲临现场，就能看到这些事情恶化。

　　"So here's to betrayals," he said, and took another pull."Minmei, you...meanie."

　　“这一杯为了背叛，”他说完，又吞了一大口。“明美，你……这个自私小人。”

　　Doubled over in laughter, Wolff swung his legs off the control panel. Yes, she was a meanie all right, telling him to take a walk, falling in love with his enemy."Earth's enemy," Wolff emphasized."Have to give the man his due." He drank again, staring blankly at the bottle when he lowered it, rocking back and forth.

　　沃尔夫笑得弯下了腰，把腿从控制台上挪了下来。是，她的确是个自私小人，告诉他去散散步，又爱上了他的敌人。“地球的敌人，”沃尔夫强调。“非得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不可。”他又喝了一口，放下酒瓶，来回摇晃，茫然地盯着它。

　　Without warning, a tone sounded on the bridge and nearly sent him out of his skin. He reached out for the com stud and slammed his fist down, missing it, but getting it on the third try.

　　没有警告，舰桥上响起了一阵乐音，让他大吃一惊。他靠近通讯器按钮，挥拳猛捶，却没命中，直到第三拳才搞定。

　　"Wolff," he said.

　　“我是沃尔夫，”他说。

　　"A small craft," one of the new crewmen reported."Not much bigger than an Alpha. Transport, maybe."

　　“一艘小飞船，”一名新船员报告道：“比阿尔法机大不了多少。可能是运输机。”

　　"Put it up," Wolff said, swinging to a monitor screen.

　　“打上屏幕，”沃尔夫说，转身朝着监视器的屏幕。

　　"No can do, sir. Too far for visuals."

　　“办不到，长官。太远了，超出目视距离。”

　　"Is it within range·"

　　“在射程内吗？”

　　"Just barely."

　　“勉强在。”

　　"Armed·"

　　“带武装？”

　　"Negative, sir. But it launched from the sector where the Hunters are being held."

　　“没有，长官。但它是从卡特夫妇被扣押的那个区域发射的。”

　　Wolff contemplated the blip on the screen.

　　沃尔夫对雷达屏幕上的尖角标记沉思着。

　　"Let it go," he said."The way things stand, what difference is one small ship going to make·"

　　“让它走吧，”他说。“事态如此，一艘小小飞船又能影响什么大局？”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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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ike the Zentraedi, who had in a sense taught them everything they knew about warfare, the Invid were not above the idea of taking hostages. The reason for thi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haotic period following the defoliation of Optera by the Masters' newly created clone warriors. The Regent was convinced that Zor had stolen the Flowers of Life merely to offer them up in exchange for the Regis herself. Emulating the Tiresian then, the Regent had sent out his new army not to kill, but to capture Zor, in the hopes of holding him hostage for the return of the Flowers!

　　Bloom Nesterfl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Invid

　　在某种意义上，天顶星人被教会的是他们所知的关于作战的每件事情。和天顶星人不同，因维人并不会对扣押人质之类的想法不屑一顾。这么做的理由可以追溯到机器人统治者用新建立的克隆人军队攻陷奥普特拉星球之后的混乱时期。那时因维摄政王确信佐尔偷走了生命之花不过是想利用他们交换瑞吉斯（女王）本人。之后仿效这个泰雷西亚人的做法，摄政王派出他的新军去抓捕佐尔，而不是去杀了他，希望能用他作为人质换回生命之花！

　　                              ——布鲁姆·勒斯特弗戈，《因维的社会组织》





　　"I just think we should talk this over first, that's all," Tesla told the assembled Sentinels, Bioroid pilots, and assorted members of Kami's tribe.

　　“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先好好谈谈，仅此而已。”泰斯拉告诉聚集起来的哨兵战士、生化人驾驶员和卡米部落的各类成员们。

　　He could see that the Garudans weren't exactly thrilled to have an Invid in their midst-particularly the Invid who had supervised the Regent's specimen mission some time ago-and he was beginning to wonder whether he would even make it out of the village alive, let alone into one of the farm-hives. Still, he reasoned, if he could come up with a better plan than the hostage exchange the Sentinels seemed to be favoring at the moment, he might be able to save himself from either fate.

　　他可以看到这些嘎鲁达人并没有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因维人而害怕地发抖——特别是这个因维人不久以前曾经督导过瑞金特的标本采集任务。泰斯拉开始怀疑他甚至是否能活着离开这个村子，更不用说回到某个农场母巢里。他一直在思考，哨兵同盟此刻似乎很偏向于人质交换，如果他能提出一个更好的计划，或许能够保全自己免受任意一种命运（译注：指被杀死或作为人质被交换）。

　　"After all," Tesla continued, undaunted,"it doesn't sound to me like you have this thing entirely worked out. The whens, the wheres, the hows...And for all I know, the Regent may have given orders for me to be shot on sight."

　　“毕竟，”泰斯拉并没有气馁，继续说道，“我听起来不像是你们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件事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以及怎么去做……而且就我所知，瑞金特可能已经下命令一旦见面就射杀我。”

　　This much was true, and as a result the group lapsed into an uneasy silence. They couldn't simply call the farm, nor could they just waltz in waving the proverbial white flag. But this was where Tesla was supposed to supply answers; and instead he was suddenly acting as though he couldn't bear to part company with his captors. In private Janice had told everyone to expect as much, although she had been vague about the reasons.

　　这些倒是真的，结果人群陷入了一片不安的沉寂。他们既不能简单地去造访因维农场，也不能轻易地就公然亮出白旗。而这正是泰斯拉应该提供答案的地方，于是他突然表现出好像他再也不能忍受与他的俘获者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了。私下里贾妮斯已经告诉过每个人不要期望太高，尽管之前她对其中的原因也不是很清楚。

　　"Then what the heck have we been keeping you around for all this time·" Jack shouted."You're supposed to be our ace in the hole, not some hunk of dead weight."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把你留在身边到底是为了哪门子原因？”杰克大声嚷道，“你应该是我们手中雪藏的王牌，而不是一大坨累赘。”

　　"Jack, I'm hurt, I'm really hurt," Tesla returned, trying to put emotion behind the words.

　　“杰克，伤了我的心了，真的伤到我了。”泰斯拉回答道，试图在话语中掩饰自己的感情。

　　The shuttle was back on the planet's surface now. Vince Grant was still aboard the SDF-7; but almost everyone els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eal had shuttled down. Jean's team was in the process of erecting an atmosphere-controlled geodesic medical module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village to house Rick and the others once they were freed. Veidt and Sarna had affirmed that five or even fifteen minutes' exposure to Garuda's atmosphere wouldn't prove letha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danger to Rick and the others was increasing with each moment they were kept from proper treatment. Just what constituted "proper" treatment had yet to be determined; and Veidt refused to speculate until the Humans were rescued and run through a battery of tests.

　　现在穿梭机回到了行星表面。文斯·格兰特仍旧呆在SDF-7上；而除了缇尔之外的几乎每个人都已经穿梭降落了。吉英·格兰特的小队正处在一项工作进程当中：在农场的外围建立一个大气可控的网格医务舱，以便瑞克和其他人被释放以后收容他们。维特和莎娜已经确认了在嘎鲁达大气中曝露5分钟甚至15分钟并不会致命；但同时对瑞克和其他人来说，危险会随着他们未接受护理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到底“适当”的护理该由哪些内容组成已经被确定了，维特则拒绝在这些人类被营救回来之前和没进行过成套测试的时候预测结果。

　　Burak was sorry he had opened his mouth, but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to change things. Besides, Tesla was giving it his best shot and might yet convince the Sentinels to adopt a different course of action.

　　巴拉克（译注：前文中是贝克，误？）对插了一句话感到很抱歉，但是他没有其他可做的来改变什么。而泰斯拉正在用他切中要害的辞令说道，并且还可能说服哨兵成员们采用另一套不同的行动方案。

　　"Let's hear it, if you've got a better plan," Miriya Sterling was saying.

　　“让我们听听，如果你有更好的计划。”米莉娅·斯特林如是说。

　　Tesla put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and paced back and forth, the crown of his head inches from the longhouse rafters. The breathing gear the med group had fashioned for the Invid was a jury-rigged affair of masks, tanks, and tubes, giving Tesla a decidedly elephantine appearance.

　　泰斯拉把手背在身后，来来回回地踱步，他头上的头罩在长屋的房椽上慢慢移动。医疗队为因维人改造的呼吸装置是一套由面具、气罐和管子组成的临时设施，这明显让泰斯拉看起来是又粗又笨。

　　"How's this·" he asked at last, swinging around to face Jack, Cabell, the chief, and a few others."Divert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farm by initiating a raid-"

　　“这样如何？”他终于问到，转身面向杰克、卡贝尔、酋长和一些其他人，“发动一次袭击来转移对农场的注意力然后……”

　　"We're one step ahead of you, Tesla," Max said, interrupting."Infiltrate a small party at the same time, and end up giving your troops more hostages."

　　“我们已经这样干过了，泰斯拉，”麦克斯打断了他，“同时渗透了一支小分队，结果给你的军队送去了更多的人质。”

　　"It doesn't have to end that way," Tesla argued."Not if I'm with the commando team."

　　“本来不必搞得那么糟，”泰斯拉争辩道，“如果我跟突击队一起去就不会。”

　　Jack grunted."What do you know that Rick didn't know· We went in quiet as mice and they nailed us."

　　杰克不满地嘟哝说，“你知道什么瑞克不知道的？我们像老鼠一样悄悄前进，结果他们扣住了我们。”

　　"It was the mecha-your Hovercycles-that gave you away. The farm's defenses can sense Protoculture activity. So even though you got past the Inorganics..."

　　“是你们的气垫摩托机甲暴露了你们。农场的防御系统能够感受到史前文化的活动。因此即使你们躲过了无机兽的……”

　　Tesla left the sentence unfinished, pleased to see that the Sentinels were offering one another surprised glances.

　　泰斯拉没有把话说完，暗自高兴地看到哨兵成员们一个个惊讶地面面相觑。

　　"No wonder they got the jump on us," Jack remarked.

　　“难怪他们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杰克评论道。

　　"What about weapons, Tesla·" Cabell thought to ask.

　　“武器会怎么样，泰斯拉？”卡贝尔想起来问道。

　　"Weapons, too," the Invid answered him.

　　“武器也一样。”这个因维人回答他。

　　Max looked around the longhouse."Where does that leave us·"

　　麦克斯环顾着长屋的四周说，“那剩下能用的东西在哪呢？”

　　"Swords, crossbows, spears," Gnea said proudly.

　　“剑，十字弓，长矛。”妮雅自豪地说。

　　Cabell shook his head."They're no use against Inorganics."

　　卡贝尔摇着头说，“它们对无机兽没有用。”

　　"Grenades, then," Learna chimed in."Rocket launchers-"

　　“那么，用手榴弹，”莱亚娜插了一句，“火箭筒……”

　　"And these," said the chief, as two of his tribesmen dragged an odd-looking crate into the hut.

　　“还有这些，”酋长说道，同时他的两个部族手下拉着一个外形奇特的板条箱进到屋里。

　　Inside were a dozen Karbarran firearms not unlike Lron's own small-bore. Each wooden and metal-fitted rifle had a large globular fixture forward of the trigger guard and forestock lever."We received many such crates during the final days of the Masters' empire," the chief went on to explain as Lron hefted one of the weapons.

　　里面有一打卡巴拉的火器，和勒荣自己的小口径火器没有什么不同。每个木制和金属装的步枪在扳机锁和前托杆的前面都有一个巨大的球形装置。“在机器人统治者帝国最后的日子里，我们接收了很多这样的板条箱。”酋长继续解释，勒荣则举起了其中的一把武器。

　　"Yes," Lron said,"Karbarra was exporting rebellion then." He glanced over at Tesla."Until the Invid appeared."

　　“不错，”勒荣说，“卡巴拉接着就起义了。”他瞥了一眼泰斯拉，“直到因维人出现。”

　　Max, too, was studying the Invid."All right, Tesla," he said, coming to his feet."We'll play this one your way. But all deals are off at the first sign of any monkey business."

　　麦克斯也一直在揣摩这个因维人。“好吧，泰斯拉，”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这一次我们按照你的方式行动。但是只要一发现任何骗人的把戏，所有的约定就立刻作废。”

　　Tesla regarded Max and the others through his hastily fashioned mask."Now, why would I want to do that when I've had enough trouble just trying to act Human·"

　　泰斯拉透过他仓促制成的面具向麦克斯和其他人致意：“可是现在，我要像个正常的人类一样活动都很困难，又有什么理由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呢？”

　　This time the team was principally XT-Lron and Crysta, Gnea and Bela, with Learna as guide. That Jack would accompany them had been taken for granted; and, after Tesla's plan had been given the okay, Janice signed on. The Praxians felt more comfortable with their one-handed crossbows, shields, and shortswords than anything else the Sentinels could offer in the way of weaponry, and Gnea wouldn't part company with her spearlike naginata. But the others carried Karbarran air rifles, satchels of command-detonated explosives, conventional fragmentation grenades, and rocket launchers. Shortly after Garuda's midnight, the eight-member team was inserted by Garudan flitters to within twenty miles of the crater, allowing them ample time to reach the farm-hive before sunrise.

　　这一次行动队主要由外星哨兵成员组成：勒荣和克里斯塔，妮雅和贝拉，由莱亚娜作为向导。杰克已获准陪同他们一起前往；在泰斯拉的计划得到认可之后，贾妮斯也加入了。普拉西斯人觉得用她们的单手十字弓、盾牌和短剑比哨兵们能提供的其他武器更顺手，而妮雅是一定要用她那像矛一样的薙刀的。其他人则装备了卡巴拉气动枪、指令起爆炸药包、常规杀伤手雷和火箭筒等。嘎鲁达的午夜刚过，这个8人小队就由嘎鲁达搬运机输送到距离（农场所在的）环形山20英里以内的地方，这样他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在日出之前到达农场母巢。

　　At the same time, Wolff and the Sterlings met back at the shuttle to coordinate plans for their joint diversionary raid against two neighboring farms.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Veritechs and Hovertanks would commence their strikes at sunrise, when the Garudan slaves would still be in the camps.

　　与此同时，沃尔夫和斯特林夫妇在穿梭机上再次碰头，协调他们对两个邻近农场的牵制性联合打击计划，并决定变形战斗机和气垫坦克部队在日出时发动攻击，那时嘎鲁达奴隶们还仍旧呆在他们的营地里。

　　"We're going to concentrate our fire against the orchards, here and here," Max briefed his squadron later on, pointing to areas on the maps Learna had provided. The hives themselves-processing plants really-were almost certainly protected by energy shields like the one the Invid had thrown over Tiresia's Royal Hall during the battle for Tirol. But since the Sentinels' main objective was to draw out the enemy mecha, Max saw no reason why targeting the precious Optera tree plantations couldn't achieve the same result.

　　“我们打算集中火力攻击种植园，这里和这里。”麦克斯稍后给他的中队作任务简报，指着地图上莱亚娜提供的目标区域说。真正加工植物的因维母巢自身都几乎肯定是由能量护盾所保护的，就像泰洛作战期间因维人施加在泰雷西亚皇家大礼堂上的防护罩一样。但既然哨兵部队的主要目的是引出敌人的机甲，麦克斯找不出理由为什么瞄准这些珍贵的奥普特拉树木种植园不能实现同样的效果。

　　"Colonel Wolff's tankers will position themselves along this ridgeline and move in after you've completed your initial runs. Then you're to pulverize that hive. If we dump enough into that shield we might be able to punch through." Similar all-out bursts had worked against the Karbarran hives. Max scanned his small audience."Any questions·" When all the headshaking was over, he added,"All right then, let's saddle up."

　　“在你们出发后，沃尔夫上校的坦克部队会沿着这条山脊线前进。接着你们要摧毁那个巢穴。如果能够对能量护盾倾泻足够的火力，我们或许可以打穿它。”类似的全力连续射击对卡巴拉的因维母巢曾经起过作用。麦克斯审视着他年轻的飞行员们说：“还有问题吗？”当所有人都摇过头之后，他说到：“那么好的，准备出发。”

　　Outside the shuttle, he caught sight of Miriya, who had been off briefing the Skull's Red contingent, and hurried over to her just as she was scampering up into the Alpha's cockpit. She had seemed preoccupied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Wolff, and absent even now when he asked her if everything was all right.

　　在穿梭机外面，他看到了米莉娅，她刚刚完成骷髅战队红色分队的作战简报，正要奔向阿尔法战机的驾驶舱，麦克斯急忙赶了过去。在和沃尔夫开会的时候米莉娅看起来就走神了，即使是现在当麦克斯问她是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她也显得心不在焉。

　　"Yeah, fine," she said, offering him a weak smile beneath her transpirator.

　　“没什么，很好。”米莉娅说，透过她的呼吸面罩给了麦克斯一个弱弱的微笑。

　　"You don't look fine," he told her, touching her hair."Maybe you should sit this one out." She laughed at the suggestion, more out of surprise, he suspected, than anything else. A former Quadrono sit out a fight·

　　“你看起来并不好，”麦克斯告诉她，一边抚摸着她的头发说，“也许你不该参加这次行动。”她不由地一笑，更多是出于意外而不是其他的原因，麦克斯猜测。一名前昆德诺（天顶星精英女性战士）不参加作战？

　　"Max, I'm just a little tired." She donned the thinking cap, climbed the notch ladder, and settled herself in the cockpit seat."Now wipe that concerned look off your face," she told him before lowering the canopy.

　　“麦克斯，我只是有一点累。”她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爬上凹形舷梯，坐进驾驶舱里。“现在擦掉你脸上那忧虑的表情吧。”她告诉他，并放下了座舱盖。

　　He forced a smile her way, readjusted his mask, and ran to his own mecha. In five minutes both squadron teams were up, tearing through Garuda's crimson predawn skies.

　　麦克斯冲着她勉强一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面具，并跑向了他自己的机甲。飞行中队的两支分队（译注：分别是麦克斯的蓝色分队和米莉娅的红色分队）在五分钟内都完成起飞，战鹰划过黎明前嘎鲁达深红色的天空。

　　The farms they had chosen to hit were some fifty miles southwest of the crater farm, surrounded by extensive forests of Optera trees, which from Max's point of view resembled outsized melon patches; the hive itself was a freeze-frame shot of a hydrogen bomb's first-stage canopy.

　　他们选择打击的农场距离那个环形山农场西南约50英里，由广袤的奥普特拉树木森林所环绕，在麦克斯看来就像特大号的瓜田。而母巢自身则像一颗氢弹爆炸初期形成的云冠凝固后的样子。

　　He took hold of the stick and ordered the Skull to follow him in, loosing a dozen napalm torpedoes from the Alpha's undercarriage pylons at treetop-level. Angry plumes of liquid fire fountained above the ground fog behind him as the VT went ballistic; Max turned to look over his shoulder as the rest of the squadron dove in for their runs, each explosion spreading dollops of burning stuff from tree to tree. Skull One rolled over and went in again, incinerating a patch of forest west of the hive now, while Miriya's team gave the east quadrant hell. Then all at once there were Invid Shock Troopers in the air, rising out of the leaping flames and black smoke like a swarm of angry hornets.

　　麦克斯把持着操作杆，命令骷髅战队跟上他的动作，阿尔法战机掠过树梢，从底部外挂架上投下一打爆破燃烧弹。战机拉出一条弧线，留下身后由液体燃烧剂构成的狂暴热柱喷薄在地面雾气之上。麦克斯回头看去，其余的战机轮番俯冲，每一次爆炸都在树木之间撒布下成团的燃烧剂。骷髅一号翻转机身再次进入（攻击）航线，将母巢西面的一大片森林焚为灰烬；与此同时米莉娅的部队正将东区的森林化为一片地狱火海。接着，因维的突击骑兵机如同一群愤怒的黄蜂从跳跃的火焰和滚滚的黑烟中升起，突然出现在空中。

　　"We've got company, Skull Leader," one of Max's wingmen reported."Multiple signals at eight o'clock."

　　“我们有客人来了，骷髅队长，”麦克斯的一名僚机报告，“8点钟方向出现大量（敌机）信号。”

　　Max turned his attention from the ascending mecha and twisted around to his right: twenty or more Pincer Ships were approaching from the direction of the crater farm.

　　麦克斯将注意力从本地升空的因维机甲转移到他的右侧：约超过20架的因维螯击机正从环形山农场方向赶来。

　　"Coming around to zero one zero," Max said into the tac net."Help me engage, Blue Danube."

　　“回到010区域，”麦克斯对着战术通信网络呼叫，“帮我迎击敌人，蓝色多瑙河。”

　　"On my way, Skull One. Rolling out..."

　　“我来了，骷髅一号。正在撤出……”

　　Max went for missile lock on the lead Pincer and thumbed off two heat-seekers; they found the ship as it climbed, quartering it and a second Pincer in the process. But the Invid were answering the challenge, and Max was forced to break high and right as streams of annihilation disks screamed into the pocket he had vacated. His wingmen split and boostered out in the nick of time, chased by clusters of Shock Troopers from the Invid's counteroffensive group.

　　麦克斯用导弹锁定了领头的螯击机，拇指一按射出两枚热导导弹；导弹从斜后方跟上了爬升中的敌机，并同时找到了第二架螯击机。但是因维人对挑战的回应也随之而来，麦克斯不得不放弃制高权，一连串湮灭光弹呼啸着向他刚刚离开的位置打来。他的僚机和他散开了，并及时加力推进脱离，成群的因维反击部队的突击骑兵机正追击过来。

　　Max imaged the Alpha over to Battloid mode at the top of his climb, targeting data scrolling across his display screens now, and the net a tangle of requests and mad shrieks. A hail of missiles tore from the VT's open shoulder racks and dropped into the midst of the Invid pursuit group, wiping out five of their number. Max went to guns with the remaining two, hands clenching the HOTAS, trapshooting the Invid with the Alpha's rifle/cannon as they streaked by him.

　　麦克斯在爬升过程中将阿尔法战机变为战斗机器人模式，并同时关注着显示屏上连番滚动的数据以及通信网络里杂乱的声音——各种请求和激动的尖叫声。一阵导弹从变形战斗机打开的肩部弹仓飞射而出，落入因维追击部队的中间，消灭掉5架敌机。麦克斯准备用枪来对付剩下的两架，双手牢牢地握着驾驶杆，当因维战机被打得晕头转向时，他用阿尔法的来复枪/炮以打飞靶的形式把它们击落了。

　　Elsewhere in the field, Miriya's team was holding its own against the mecha born in that inferno below. Half the trees were on fire now, thick smoke roiling in Garuda's dawn, while Humans and Invid exchanged salvos of death. Battloids and Troopers grappled gauntlet to claw.

　　在战场的其他地方，米莉娅的部队正忙着自己对付从下方火海地狱中出现的因维机甲。现在一半的树木都已经着火，浓浓的烟尘在嘎鲁达的黎明中翻滚，人类和因维的部队正互相倾泻着致命的齐射火力。战斗机器人和因维突击机手爪交错扭打在一起。

　　"Guess we succeeded in getting their attention," Max said to no one in particular. He chinned Miriya's frequency and asked for an update; he repeated the request when she didn't respond, then reconfigured his ship and dropped down to have a look for himself.

　　“我想我们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它们的注意力。”麦克斯自己说了一句，并没有特别针对谁。他呼叫米莉娅的频率并请求她的答复；他不断重复着请求但米莉娅没有回应，接着他将机甲重新变形为战机模式并下降高度自己去看个究竟。

　　Miriya had gone to Battloid and was executing her own version of a Fokker Feint when Max caught up with her. There were four Shock Troopers hovering around her mecha, pulling sting-and-runs. He smiled as he watched her ace one of them with the autocannon; but that look collapsed when he realized how slow she was to react to follow-up energy Frisbees delivered by the remainder of the group. Max was close enough now to throw himself into the fight; but the sight of her sloppiness had left him shaken, and he almost got himself dusted.

　　当麦克斯赶上她的时候，米莉娅已经变形为机器人模式，并正在实行一个她自己版本的“福克佯动”（译注：“福克佯动”是麦克斯首创的VT战机机器人模式战术机动动作，首见于《Macross Saga》）。有四架因维突击骑兵机正盘旋在她机甲周围，边打边闪。原本看到她用自动炮击落了一架敌机麦克斯还在笑，但是战术动作看起来没有成功，他意识到米莉娅对残余敌人射出的后继碟形能量光弹的反应太慢。麦克斯现在已经接近到足以投入战斗，但是看到米莉娅战法如此马虎他感到不安，而且自己也几乎被弄得心烦意乱。

　　"Miriya, what's wrong·" he said when the last of the four had been dispatched."Miriya!"

　　“米莉娅，怎么回事？”当四架敌机中的最后一架被处理掉以后，他呼喊着，“米莉娅！”

　　"I...don't know, Max," she answered him after a moment."Dizzy spell."

　　“我……不知道，麦克斯，”片刻之后她回答道，“有点头晕。”

　　"I want you to return to base."

　　“我要你回基地去。”

　　Miriya's face came up on Skull One's commo screen."I'll be all right. It's better now."

　　米莉娅的面容出现在骷髅一号的通信屏幕上：“我会没事的。现在好多了。”

　　"Forget it-"

　　“别扯这个——”

　　"Max!" Wolff's voice suddenly boomed through the net."We've got troubles! Inorganics-hundreds of them!"

　　“麦克斯！”沃尔夫的声音突然从通信网络里传出，“我们有麻烦了！无机兽，有几百个！”

　　Max looked away from Miriya's image and chinned the com freak."Your Pack should be able to handle those things, Wolff," he said.

　　麦克斯从米莉娅的影像这边转过脸去，对这个意外战况唠叨了两句。“你的战队能够搞定这些事情，沃尔夫。”他说。

　　"It's not us they're after, Commander," Wolff said, just as gruffly."The sons of bitches have turned them loose on the camp-they're attacking the Garudans!"

　　“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指挥官，”沃尔夫粗声粗气地说，“这些狗娘养的已经对营地开火了——它们在攻击嘎鲁达人！”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besieged orchard, Wolff's Hovertank team was well into the forests surrounding the second farm. From the ridgeline above the dome-shaped hive, where the Pack had been Guardian-configured, Wolff had been able to observe the Skull's fiery treetop passes. He had then given the order for his tankers to open fire. They hadn't lobbed five minutes' worth of projectiles into the forest when the first wave of Inorganics had appeared-Hellcats, galloping across Garuda's tundra and heading straight for the ridge. They were followed a minute later by ranks of the bipedal demonic-looking Robo-trolls known as Cranns and Odeons.

　　离被包围的种植园不远，沃尔夫的气垫坦克部队正好进入第二个农场周围的森林。战队已按照守护神模式配置，从穹状母巢上方的山脊线上，沃尔夫能够看到骷髅战机们贴着树梢犹如烈火般的低空掠飞。他接着对他的坦克部队下达了开火命令。他们对森林的吊射火力还没有持续五分钟，第一波无机兽就出现了——是地狱猫，它们飞奔穿过嘎鲁达的冻土带，径直向山脊冲过来。片刻之后跟着出现了成队的双足魔鬼巨怪——有点像机器人的样子，是克兰兽和奥迪昂兽。

　　Wolff had hated the things ever since he went up against them on Tirol, and had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engaging them-anything to get Minmei off his mind for a while, to keep his hand from reaching out for a bottle...So he had ordered the Pack over to standard mode and led the charge down the rocky slope, only to find that the Inorganics had changed course. And it had only taken a moment to figure out the reason behind the tactic: the Invid were planning to use the Garudans as the Sentinels had the Invid's life-giving trees-for diversion. The XT labor force was strung out for more than a mile along a sparsely wooded hillside guarded by a company of armed and weapon-wielding Invid soldiers. It was then that Wolff had opened the net to Max.

　　沃尔夫很讨厌这些东西，从他在泰洛开始对付它们起就这样，他一直在盼望与它们作战——这可以让他暂时不去想明美，和止住伸向酒瓶的手……因此他已经命令战队变为标准模式，并带领冲锋冲下满是岩石的斜坡，不料竟发现无机兽们已经改变了路线。推测出这个战术的动机并没花多长时间：因维人打算用嘎鲁达人来转移哨兵们对因维人赖以为生的树木的注意力。这些外星劳工的队伍沿着一条树木稀少的山坡拉开了有超过一英里的距离，由一队荷枪实弹的因维士兵看守着。紧接着沃尔夫就打开通信网络向麦克斯报告了这件事情。

　　The Skull fighters were overhead now; Wolff could see them through breaks in the trees' clustered, billiard-ball canopies. Shock Troopers and Pincer Ships were right on their tails.

　　一架架骷髅战机现在正从头顶飞过；透过林木茂密的球形树冠，沃尔夫能够从枝叶的间隙中看到他们。因维的突击骑兵机和螯击机正在他们后面尾随。

　　Wolff's Hovertanks broke out of the forest a moment after Skull One Touched down; the Alpha was in Guardian mode, with the rifle/cannon gripped in one gauntlet, stammering its harsh greeting to the Hellcats. Dozens of Inorganics burst apart as armor-piercing rounds ripped into the pack, but five times that number made it through the VT's still-forming line, bounding over the mecha and continuing their mad rush for the Garudans. Aware of the situation now, the helpless slaves had broken ranks and were attempting to flee; most of them were cut down instantly by bursts from the soldiers' forearm guns, while others fell to the first wave of Inorganics, torn apart by Hellcats or roasted by bolts from the Cranns' orifice-dimpled weapons spheres.

　　沃尔夫的气垫坦克部队离开了森林，就在骷髅一号降落后一小会；阿尔法战机处于守护神模式，一只机械手中握着来复枪/炮，不断地向地狱猫们送去它无情的问候。穿甲子弹射入兽群，许多无机兽被打碎了，但是有五倍于被击毁数目的无机兽穿过了变形战斗机编成的静态防线，它们越过这些机甲并继续着对嘎鲁达人的疯狂进攻。意识到这一现状后，无助的奴隶们破坏了队形，开始逃跑；他们中的大部分立即就被看守士兵们手中的枪械开火击倒了，而其他人则死于第一波无机兽，或者被地狱猫撕裂，或者被克兰兽具有喇叭口的球形武器射出的电光烧焦了。

　　Wolff ordered the Pack to spread out and form a second line; the Hovertanks reconfigured and began to fire at will, decimating much of the second sortie wave, but suddenly forced to deal with the Shock Troopers as well. Annihilation disks stormed into the tankers' midst, tearing up the land and overturning two of the mecha. Wolff could see that members of Max's blue team were going over to Battloid and repositioning themselves opposite the Pack to form the second leg of a V formation. Wolff called for a cannonade as the Inorganics rushed into the notch. Pounded with explosive rounds the tundra shook and bellowed; the ridge trapped the concussive sounds and hurled them back, as Inorganics and Shock Troopers alike were reduced to gobs of white-hot metal, geysers of fire in the already superheated air.

　　沃尔夫命令战队展开形成第二道防线；气垫坦克们变形并准备全力开火消灭第二波突围的无机兽，但是很快他们就被迫同时处理追来的突击骑兵机。湮灭光弹咆哮着打在坦克群的中间，撕裂了土地，掀翻了两台机甲。沃尔夫可以看到麦克斯蓝色小队的成员们正在变形为战斗机器人模式，在他战队的对面重新配置队伍以形成一个V型编队的第二条腿。当无机兽们冲到编队的凹口时，沃尔夫下令连续开火。在爆破射弹的猛烈打击下，大地颤抖和咆哮着；山脊挡住了这震颤的声响，又把它们扔回来。无机兽和突击骑兵机都变成了一堆堆白热的金属渣和炙烈空气中间歇闪耀的火光。

　　Miriya's Red team came in just then to add their deafening movement to the score. Pincer Ships and VTs went face-to-face, hammering away at one another, while missiles and projectiles corkscrewed through the firestorm and smoke.

　　米莉娅的红色分队就在这时赶到了，带着震耳欲聋的大动作加入到战斗中。螯击机和变形战斗机面对面缠打在一起，彼此都以死相搏，导弹、枪弹从火焰风暴和烟尘中打着螺旋迸射而出。

　　Wolff told his B team to hold their ground; at the same time he and the other A tankers battled their way over scorched terrain and through flaming stands of trees toward the Garudans' march of death. Prevented from ascending the hillside by rows of Invid soldiers and vulnerable below to the Inorganics' unchecked advance, the vulpine XTs were being slaughtered. Wolff thought he could hear their wailing clear through the tank's canopy and the tac net's cacophony of calls. The Pack couldn't fire for fear of killing even more of them; so instead Wolff led the tankers on a flat-out collision course straight to where the Inorganics had become bunched up at the base of the hill. The tanks smashed their way into the thick of the slaughter, down-swept deflection bows cutting Cranns and Odeons in half. Hellcats leaped on the hovering mecha, only to be blasted to smithereens by in-close guns, or crushed by hand when some of the Pack reconfigured to Battloid mode.

　　沃尔夫告诉他的B组坚守自己的位置；同时他和其他A组的坦克边打边跨过已经烧焦的地带，穿过燃烧的树丛，向嘎鲁达人的死亡行军区域靠拢。由于从山坡向上攀爬被成排的因维士兵所阻止，在无机兽大军毫无顾忌地推进下又只能束手待毙，这些形如狐狸的外星人正在被大肆屠杀。沃尔夫觉得他能够透过坦克的座舱盖清晰地听见他们的哀嚎，还能听到战术通信网络中充满喊叫的杂音。战队不能随便开火以免误伤更多的嘎鲁达人；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沃尔夫带领气垫坦克以最高速的碰撞航路直接冲向无机兽群在山脚聚集的地方。坦克们狠狠地撞进屠杀最密集的区域，偏斜的下掠艇首（译注：可类比飞机的后掠翼）将克兰兽和奥迪昂兽切成两半。一些地狱猫跳上盘旋中的机甲，不过是被近身武器打得稀烂，或者是被部分变形为战斗机器人模式的机甲用手碾碎。

　　Meanwhile, at the edge of the forest Max's VT teams were getting the upper hand. Pincer and Shock Trooper ships were falling out of the sky like ducks on a bad day at the marsh. Miriya's Reds accounted for most of those kills; Wolff could just discern them overhead, flying circles around the enemy pilots. He caught sight of one VT in particular as it was completing some sort of aerial pirouette that had left three Pincers in ruin; he was thinking that it must have been Miriya's, until he saw the VT sustain a shot any cadet could have dodged. Wolff watched it plummet toward a ravaged area of woodland.

　　与此同时，在森林的边缘麦克斯的变形战斗机部队正取得优势。螯击机和突击骑兵机像倒霉日中沼泽地的野鸭子一样纷纷从天上掉下来。米莉娅的红色分队创造了大部分的战果；沃尔夫可以从头顶看到她们，在敌机周围盘旋飞行。他瞥见一架特别的变形战机正在完成某种空中皮鲁埃特旋转（译注：单点旋转，常见于芭蕾舞）动作，并击毁了三架螯击机；他原本在想那一定是米莉娅的战机，直到他看到那架变形战机承受了一发连任何一名军校学员都应该能避开的炮弹。沃尔夫注视着它垂直掉落在一片被毁坏的林地中。

　　"That's the place they got jumped," Jack said, pointing out a damaged row of Optera trees at the bottom of the slope. The hulks of the three Scout ships had been removed, but there was evidence of the fires the explosions had touched off."Then they were dragged into the hive." Jack handed binoculars up to Lron, once again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You can just make out the entrance or whatever it is."

　　“那就是他们被伏击的地方，”杰克指着斜坡底部一行排列不完整的奥普特拉树木说。三架侦察机的残骸已经被移走了，但仍留下了曾经开火和爆炸的痕迹。“那么它们是被拉到母巢里去了。”杰克把双筒望远镜递给勒荣，再一次指示着方向。“你正好能辨认出入口，无论它是什么。”

　　Tesla gave him the Invid word for the portal, mumbling something Jack found unintelligible.

　　泰斯拉对着杰克说了一句因维语的“入口”，嘴里嘟囔着一些令杰克莫名其妙的东西。

　　"Like I said: whatever it is."

　　“就像我说过的：无论它是什么。”

　　Careful not to disturb his transpirator, Lron took a look through the armored glasses and passed them along to Crysta. She was upping the intensity some, when Learna's trill-like signal reached them from somewhere in the trees. A moment later, the Garudan appeared at the base of the slope, motioning the team down. Gnea and Bela were crouched behind her, masked and vigilant, looking more than ever like barbaric gladiators lifted from some Roman arena. Jack tapped Janice on the shoulder and got everyone under way.

　　勒荣用军用望远镜看了一眼，小心翼翼地以免弄乱呼吸面罩，接着他把望远镜传递给了克里斯塔。她调高了一些亮度，这时从树林中传来莱亚娜发出的颤音般的信号。一会儿之后，这个嘎鲁达人出现在斜坡的底部，示意队伍下去。妮雅和贝拉蹲伏在莱亚娜身后，隐蔽并警戒着，看起来更像是粗野的角斗士从某个罗马竞技场中升起一般。杰克轻轻拍了下贾妮斯的肩膀，领着大家继续前进。

　　They had reached the crater well before dawn, without incident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stepped-up Inorganic patrol teams. Not just Hellcats, but Cranns and Odeons-bizarre enough creatures by daylight, and positively frightening in the predawn ground fog. Even these hadn't deterred the free Garudans from putting in an appearance, though; only this time it was more than curiosity that motivated them: many had armed themselves with Karbarran air rifles, hoisting them in a display of support as the team passed. Just before sunrise at the crater rim, Jack had seen flashes of explosive light in the southwestern skies, rolls of distant thunder-the Skull's bombing run against the neighboring farm. Shortly thereafter, scores of Shock Troopers had risen from the basin and flown toward the sound of the guns.

　　他们刚好在拂晓以前到达了环形山，没有惊动加强过的无机兽巡逻队。不仅仅是地狱猫，还有克兰兽和奥迪昂兽，在白天看起来都足够狰狞了，在黎明前的低雾中更是让人心生恐惧。而即便如此也没有阻止自由嘎鲁达战士的露面；只有在这个时候驱使和激励他们的才不单单是好奇心：许多人都装备了卡巴拉气动枪，在小分队通过时准备为他们提供支援。就在太阳从环形山边缘升起以前，杰克在西南方向的天空看到了爆炸的闪光，伴随着远处滚滚的雷鸣声——是骷髅中队在轰炸邻近的农场。其后不久，许多突击骑兵机从洼地里升起，向枪声传来的方向飞去。

　　"Any activity·" Jack asked when he reached the base of the slope.

　　“有什么动静吗？”在到达斜坡底部时杰克问道。

　　"Nothing so far," Learna told him."We went as far as the hive."

　　“目前没有，”莱亚娜告诉他，“我们快要到母巢了。”

　　Jack turned to Tesla."What do you think·" he said angrily. He had no patience left for the Invid's malingering. Keeping Tesla concealed on the trail had led to more than a few hairy moments; and on the slope he had behaved less like a sentient creature than an out-of-control boulder. But now the time had come for Tesla to earn his keep."What's their routine·"

　　杰克转向泰斯拉。“你怎么想？”他生气地说，对这个因维人的装病显得毫无耐性。之前在山道上要让泰斯拉保持隐蔽已经出过好几次危险的岔子；在山坡上的时候他就不像是一个有知觉的正常人，而是像一块失控的大鹅卵石。但现在体现泰斯拉价值的时刻到了。“他们的例行活动是怎样的？”杰克问。

　　Tesla glanced at what could be seen of the hive through the trees."Difficult to say, what with all the activity you've stirred up. Normally, the slaves would be arriving any minute now." Tesla looked up at one of the trees' vine-encrusted globe canopies."Pity, too," he mused."All this ripe fruit going to waste."

　　泰斯拉透过树木的缝隙瞅了母巢一眼。“很难说，因为你们已经搅出了这么些动静。正常的话，奴隶们现在随时都可能到达。”泰斯拉抬头看着其中一棵树上的藤蔓——绕嵌在球形的树冠里。“太可惜了，”他显得若有所思，“所有这些成熟的果实都要浪费掉了。”

　　Jack brandished a long-bladed dirk as Tesla reached out to pluck a particularly succulent-looking piece."You haven't earned it yet, Tesla. Besides, you don't really want to take off the mask, do you·"

　　当泰斯拉伸手去摘一个看起来肉质特别丰富的果子的时候，杰克向他亮出了一把刀刃很长的匕首。“你还没有资格享用它，泰斯拉。而且，你不是真的想摘掉面罩，是吧？”他说。

　　Tesla thought it over. There was no reason he couldn't lift the mask for the time it would take to gobble down some fruit; but he decided not to bother arguing the point. So he simply left the fruit to rot Instead of adding it to the samples he had already stuffed into the pockets of his robes.

　　泰斯拉考虑了一下，他找不到任何理由为什么他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摘掉面具来享用一些水果，但他还是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因此他简单地放下这个果子，留着它自己腐烂，而不是把它添加到自己长袍的口袋中，里面已经塞满了各式的玩意儿。

　　"No, I suppose not," he said after a moment.

　　“是的，我想不会的。”迟疑了一小会后他回应道。

　　Jack ordered him to take the point; and in ten minutes the team arrived at the hive's entrance. It was faintly lit, a half-moon-shaped tunnel twenty-five-feet high and composed of what looked like solidified sea foam. There seemed to be a slight shimmering to the air inside, but this ceased when Tesla identified himself to the scanner. A voiceprint, Jack thought, but he couldn't be sure.

　　杰克命令泰斯拉回到自己的位置；十分钟后小分队到达了母巢的入口。它朦胧地发亮，是一条25英尺高的半月形隧道，由看起来像凝固的海水泡沫的东西构成。隧道内部的空气似乎正在微微地泛光，但是当泰斯拉在扫描器前确认身份后这些就停止了。是声纹，杰克想，但他并不能确定。

　　The tunnel was deadly hot, evil-smelling even through the masks' filters, and reminded Jack of fiber-optic vids he had seen of the human body's arterial system. It terminated in a rotunda, whose enormity and crepuscular illumination Jack found disorienting. Dozens of corridors emptied into the area, like detonator horns on an old-fashioned naval mine.

　　隧道里热得要命，难闻的气味甚至透过了面罩的过滤器，杰克想起了他曾见过的光纤视频流或者（译注：of误or？）是人类身体的动脉系统。隧道的末端是一个圆形建筑，它巨大的外形和朦胧的光亮让杰克觉得迷乱。许多走廊连入到这个区域，就像老式水雷上繁多的引信触角。

　　"We can dispense with these contraptions," Tesla was saying, pulling the transpirator from his snout. He took a deep breath and smiled at everyone. Jack could see that he was taking obvious delight in their amazement.

　　“我们可解除这些装置。”泰斯拉一边说一边从他的猪嘴巴上拉下呼吸面罩。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并对着每个人笑。杰克可以看出泰斯拉明显对大家的惊愕感到高兴。

　　"This is our foyer," Tesla said, with an elaborate wave of his arm.

　　“这是我们的接待室。”泰斯拉说，用手做出一个精致的致意动作。

　　Jack checked the display on the biosensor Jean had strapped on his wrist. Satisfied, he slipped the filtration mask from his mouth, determined to keep a straight face. Still wary, he sniffed at the air, found it slightly dank but breathable, and gave the all-clear for the others to follow his example."Which way·" he demanded, leading with his chin.

　　杰克检查了一下吉英戴在他手腕上的生物传感器的显示情况，满意地从嘴上拉下过滤面罩，决定把脸露出来。他仍然保持着警觉，闻了闻空气的味道，发现虽然有点潮湿但还是可呼吸的。于是杰克对其他人示意安全，可以和他一样摘掉面罩。“走哪条路？”他问，用手捋着下巴。

　　Tesla pointed to the circular shaft directly overhead."There." With a theatrical gesture, he motioned the team to gather round him. No sooner had they done so than they found themselves imprisoned by some sort of tractor beam that was lifting them en masse toward the overhead shaft. Gnea brought the tip of her lance to the ribbed underside of Tesla's neck.

　　“那里。”泰斯拉指着头顶正上方的圆形井道说。他用一个戏剧表演般的手势示意大家围在他身边。正当所有人刚刚就位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自己被某种牵引光束束缚住，一起被拉向头顶的井道。妮雅用她的矛尖顶住了泰斯拉脖子的下棱。

　　"No," he told her, up on tiptoes to ease the contact."You have it all wrong. This is simply our...elevator system."

　　“不，”泰斯拉告诉她，向上踮起脚以免被扎到，“你完全搞错了。这只是我们的……升降机系统。”

　　Jack and Janice were down in a combat crouch, weapons drawn, searching the beam's translucent circumference for any sign of danger. Lron, Crysta, Bela, and Kami were similarly postured, Karbarran air rifles at high port, crossbows armed. Tesla continued to protest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thirty-second ascent into the dome's upper reaches.

　　杰克和贾妮斯弓身做了一个战斗蹲伏，抽出武器，搜索着光束半透明的周边环境中有无危险的状况。勒荣、克里斯塔、贝拉和卡米（译注：前文中的8人小队中根本没有卡米，此处生造一人！）也是同样的姿势，卡巴拉气动枪高举，十字弓上弦。泰斯拉继续申明着进入穹顶上层部分有一段持续三十秒的上升时间。

　　Slowly, the tractor field began to de-rezz.

　　慢慢地，牵引力场开始减弱消失。

　　Jack had relaxed some by the time the beam shut down; then all at once he saw four Invid sentries swinging around to face them, forearm cannons raised.

　　光束关闭后杰克稍微放松了一些，但那时他突然看见四个因维岗哨正转身面向他们，手中的武器已经举起。

　　Max had seen Miriya's Alpha go down. He had his own VT in Battloid mode now, and was running it toward the crash site through a section of burning forest. Two of his team were dead; at least that many of Miriya's had died as well. He wasn't sure how Wolff was doing, but he had seen more than one Hovertank overturned by Shock Trooper anni disks. Max didn't even want to think about the Garudan slaves. And suddenly there was Miriya to worry about.

　　麦克斯看到了米莉娅阿尔法战机的坠落。他现在把自己的战机变为战斗机器人模式，并正穿过一片烧焦的森林赶往米莉娅的坠落地点。他的两名队员牺牲了；而米莉娅的分队也至少遭受了同样的损失。他不确定沃尔夫的情况如何，但他已经看到不止一辆气垫坦克被突击骑兵机的湮灭光弹击毁。麦克斯甚至不愿去想嘎鲁达的奴隶们。而突然之间还要为米莉娅担心。

　　The mecha's scanners caught sight of something up ahead, and Max called for increased intensity, studying the biosensor data displays. A minute later he had visuals. It was Miriya's Red Alpha alright, in lopsided Guardian configuration, radome tipped to the ground-a wounded bird.

　　机甲的扫描仪捕捉到了前方的什么东西，麦克斯增强了显示强度，仔细查看生物传感器的数据显示。片刻之后他得到了视觉影像。就是米莉娅的红色阿尔法战机，在守护神模式下倒向一侧，雷达整流罩（机鼻）插在地上：一只受伤的鸟儿。

　　Then Max spotted the Hellcats-four of them, attacking the VT's canopy with a frenzy, battering it with downward blows of their armored heads. He could see that one Inorganic had managed to get a claw inside, and was waving it around, presumably hoping to slice Miriya to shreds. The four turned at the same moment to show Max their gleaming fangs and sword-edged shoulder horns; two hunt-mates leaped for the VT straightaway, but he already had the rifle/cannon locked on them. They came apart in midair like clay pigeons. Max holed a third where it stood glaring at him, and now the final 'Cat snatched its paw from the punctured canopy, reared up, and came at him. Max tried to sidestep the Battloid when the Hellcat jumped, but his timing was off; the Inorganic latched on to the mecha's ablative head shields and began to ram its snout against the permaplas visor. Reflexively, Max pressed himself back into the cockpit seat; he had a larger-than-life view of the crazed thing's snapping mouth and false gullet. The 'Cat was snarling, trying desperately to slice open the Battloid's belly with the churning motion of its razor-sharp hind claws. Max shut down the external pickups and armed the head lasers. The angle was almost too oblique, but the Hellcat's back was heaving in and out of the targeting brackets and Max thought he might have a chance. He raised the Battloid's left arm, gripped the 'Cat around the waist, and tugged it into the lasers' field. Then he triggered the in-close guns. The Inorganic brought its head up as the light beams seared into its backside; it took Max's follow-up pulse right through the eyes and dropped to the ground, lifeless.

　　接着，麦克斯发现了地狱猫——有四只，正在疯狂地攻击变形战斗机的座舱盖，用它们披着装甲的脑袋向下猛击，一点点将其破坏。麦克斯能够看到一只无机兽已经设法伸进了一只爪子并在四处乱抓，大概想把米莉娅切成碎片。这时四只地狱猫同时向麦克斯转过身，亮出它们闪着寒光的獠牙和具有剑刃的肩部犄角；其中的一对猎杀搭档直接向战机跃奔过来，但麦克斯已经用来复枪/炮锁定了它们。两只无机兽像陶土飞靶一样在空中被打开了花。麦克斯又打穿了第三只站着怒视他的无机兽，现在最后一只大猫从戳穿了的座舱盖中抽回爪子，暴跳而起，直冲他而来。当地狱猫跳起时麦克斯试图让机器人横跨一步来躲闪，但他的动作慢了；这只无机兽抓住了机甲可磨削的头部遮护板，开始用它的嘴部猛击用超强玻璃制成的机器人面颊。麦克斯反射性地向后撞在座舱座位上；他看到了一幅难得一见的景象，这个疯狂之物那正在撕咬的嘴巴和人工的咽喉。大猫在咆哮，用它那锋利的后爪以搅拌式的动作，拼命地试图刨开机器人的腹部。麦克斯关掉了外部接收装置，启动了头部激光器。射击角度几乎太过倾斜而无法使用，但是地狱猫的背部正在对焦瞄准区域内出出进进，麦克斯想或许还有一线机会。他举起机器人的左臂，从腰部紧握住大猫，把它拖进激光的照射场。接着他击发这个近身武器。无机兽因后背受到光束的烧蚀而抬起了头，结果麦克斯发射的剩余激光脉冲正好从它眼睛中穿过，大猫跌落在地上，完蛋了。

　　Max stomped the thing twice. He imaged over to Guardian mode and pulled his mask tight as he popped the media's canopy. Miriya had yet to show herself. Scampering up along the Red's downswept wing, he peered into the shattered cockpit and began to fumble with the manual-release levers.

　　麦克斯又重踩了这家伙两次。他变形为守护神模式，迅速地跳出机甲（译注：media误mecha？）的座舱并严密地拉下他的面罩。米莉娅仍没有出现。他沿着红色阿尔法的下掠机翼奔跑上去，向破碎的座舱中张望，并慌张地摸索着手动解锁控制杆。

　　"Miriya!"

　　“米莉娅！”

　　He called her name twice more before he succeeded in springing the ship's protective blister. She appeared unharmed, but unconscious. More troubling, however, was the fact that the Hellcat had ripped off her mask; she had been breathing Garuda's atmosphere for a dangerously long time.

　　在成功弹开战机的保护舱盖之前他呼唤了米莉娅的名字好几次。米莉娅出现在里面，没有受伤，但是已不省人事。然而更麻烦的是，地狱猫曾抓掉了她的面罩；她已经在一段危险的长时间段里一直呼吸着嘎鲁达的大气。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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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al commentators have felt compelled to point out that Jonathan's Wolff's "slip"[sic: see Mizner's Rakes and Rogues; The True Story of the SDF-3 Expeditionary Mission] was perhaps the pivotal event of the Third Robotech War. The reasoning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If Wolff had fired on the Invid ship, Rem would never had reached Haydon IV; and without Rem, the Regis would not have been as likely to instruct her Sensor Nebulae to search the Galaxy's outermost arms for evidence of the matrix, and would not, therefore, have found Earth until years after the Expeditionary mission returned. The reader must decide for him or herself whether anything is to be gained by such speculation; but I would point out that [Mizner's] reasoning can be made to apply in both directions. It is as easy to blame Lynn-Minmei as it is Jonathan Wolff.

　　Footnote in Zens Bellow's The Road to Reflex Point

　　几位评论员曾不得已指出，乔纳森·沃尔夫的“疏漏”（出处：参见米茨纳的《浪子与无赖》；《SDF-3远征任务的真实故事》）或许是第三次宇宙大战中的关键性事件。推理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沃尔夫曾向那艘因维船只开火，雷将绝不会到达海顿4号星球；而没有雷，瑞吉斯就不太可能指示她的感应星云去银河系最外部的旋臂（译注：漩涡星系的旋臂，参见相关图片）搜寻（史前文化）母体的踪迹，因此也就不会在远征任务返回之后的年月里才找到地球。读者必须自己判断是否事情将会按照这样的推测来进展；但我要指出的是，（米茨纳的）推理可被用于两个方向。要（把这些）归咎于林明美就像归咎于乔纳森·沃尔夫一样容易。

　　                             ——甄斯·贝洛，《通往反射点之路》脚注





　　An Invid ship, a small shuttle, had docked at Haydon IV's spaceport facility. The Regis had been told that it was from Garuda-and bearing gifts.

　　一艘因维船只——是一架小型穿梭机，已经停泊在海顿4号（星球）的航天港设施中。瑞吉斯已被告之，船是从嘎鲁达来的，并且还带着礼物。

　　She was in her temporary headquarters high atop one of the city's ultratech architectural wonders when news of the ship's arrival was delivered to her. Out of reach, she liked to think; distanced from the cold, unsettling presence of the planet's armless, hovering creatures, the displaced and still discontent Praxian Sisterhood, her own discomforting discoveries...And out of the Regent's reach, his dark schemes and mad plans.

　　当船只到达的消息传来时，女王正在她的临时指挥部里，指挥部高高地坐落在城市中一个超科技建筑奇迹的顶上。与世隔绝，她是这么想的：远离那些无臂的、四处游走的行星生物，它们的举止冷淡且令人不安；远离已经转移但仍然不安分的普拉西斯姐妹会；远离她自己那些让人苦恼的新发现……而且远离了瑞金特，以及他那些个黑暗阴谋和疯狂计划。

　　But if anything, Haydon IV had only compounded the misery she had carried here from Optera and Praxis. She felt at the mercy of a confused longing she could not define; a need to break free of this horizonless condition.

　　但如果有什么的话，海顿4号不过是把她从奥普特拉和普拉西斯带到这来的悲苦混合在了一起。她感觉受到一种说不清楚的混沌渴望的驱使，一种挣脱这无望状况的需求。

　　She supposed that she should have been grateful that Haydon IV's inhabitants hadn't in any way trifled with her or denied her anything; but neither had they accepted her as the evolved being she fancied herself to be. It was more accurate to say they had tolerated her presence-as if they were all privy to some grand arcane mystery she couldn't even discern, much less unravel. And furthermore she sensed that thi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world's equally mysterious founder/creator-Haydon. The databanks she had searched for answers to her own evolutionary puzzles gave some glimpse into his life, but hardly enough to form a complete portrait of the being. And she confessed to a certain trepidation at expanding her efforts along these lines. Already the very foundation of her own life's work had been shaken by what she had uncovered in Haydon's transphysical musings, and all at once she felt too unsure of herself and her ambitions to permit much more in the way of contradiction. There were hints, though, that she was not, as she had imagined, in control of things; that the theft of the Flowers, the Invid's quest, even Zor's misdeeds, were but part of a much grander design-one in which she, too, did little more than play out a role. And that role...that role demanded she accept that what she sought was not the Flowers of Life, but the stuff that had been conjured from them by Zor himself-the Protoculture.

　　她觉得应该感激海顿4号的居民没有以任何形式轻视她或者拒绝她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们也没有以她自己所标榜的进化生物的姿态接受她。更准确地说，他们容忍了她的存在——好像他们全都私下参与了某种极其神秘的教义，她甚至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阐释了。此外她了解到这个（教义）与同样神秘的这个世界的缔造者/创造者——海顿有些关系。女王用于为她的进化问题搜寻答案的数据库里给出了海顿一生的一些粗略信息，但远不足以形成对这个生物的全面认识。并且瑞吉斯承认在沿着这些线索展开（搜索）的时候她有一些惶恐。她自己生命形态（进化）工作的真正根基已经被她对海顿的超物质冥想的不了解所动摇了，而突然之间她感到对她自己和她的抱负不太自信，以致不能允许更多的反对。尽管有一些征兆，但她没有能像她曾设想的那样掌控事态；生命之花的失窃，因维人的追踪，连佐尔的罪行，都不过是一个宏大得多的谋划的一部分——一个她自己也和出演其中一个角色没什么差别的谋划。而且那个角色……那个角色要求她接受她所寻找的并非生命之花，而是由佐尔他自己从生命之花中意外创造出的素材——史前文化。

　　As she saw it-as she wanted to see it-Protoculture was a malicious energy, a malignancy that did nothing but fuel the war machine of the Masters and her deluded ex-husband. To see it as more would be to admit she had been wrong after all, that the Regent's course was the truer one, the predestined one.

　　就像她所领悟到的——她希望能领悟到——史前文化是一种恶毒的能量，一种不过是给机器人统治者和她被蒙蔽的前任丈夫的战争机器添加燃料的瘤毒。毕竟要更多地承认她之前是错的，才能明白瑞金特走的路线更正确，是命中注定的。

　　And suddenly he had sent her some sort of gift.

　　而突然之间他给她送来了某种礼物。

　　She was pacing the floor like a caged beast now, waiting for the unsolicited thing to be brought up to her. Finally, two of her husband's "scientists" were admitted to her quarters; she recognized one of them as a master she had herself evolved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overseeing Flower gathering on Garuda-another of the cursed worlds Zor had for some reason seen fit to cultivate.

　　现在瑞吉斯像一个牢笼中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步，等待这自动送上门来的东西被带到她面前。终于，两名她丈夫的“科学家”经允许来到她的跟前；她认出其中一个是她曾经的（进化）导师，那时她为了特别检查在嘎鲁达——佐尔由于某些原因认为合适于（生命之花）培养的另一个被诅咒的世界——收集的生命之花，而进行了自我进化。

　　"Your Grace," the scientist directed up to her, bowing."The Regent regrets that he could not be here in person to bestow his gift."

　　“女王殿下，”这个科学家径直走向她，鞠躬说道，“摄政王很遗憾他不能亲自来这送上他的礼物。”

　　The Regis made a scoffing sound."If he had come in person, I wouldn't be here to receive him. Now, have the thing brought in and take your leave, underling."

　　瑞吉斯发出一阵嘲笑，说：“如果他自己来，我就不会在这接待他。现在，把东西带过来，你们可以走了，走卒。”

　　"Of course, Your Worship," the scientist said, bowing once more."Only it is not so much a 'thing'..."

　　“当然，女王阁下，”科学家说，又鞠了一躬。“只是它并不是一件‘东西’……”

　　"What then·" she asked him, arms akimbo.

　　“那是什么？”瑞吉斯问他，两手叉在腰上。

　　"More in the way of a live presentation-but one that will surely prove most enlightening." The scientist shouted a few quick commands over his shoulder, and two Invid soldiers marched into the room. Sandwiched between them was a small Tiresioid male, narcotized, so it appeared.

　　“起码是个活物，但肯定会具有极大的启发性。”科学家回头发出一句简短的命令，两名因维士兵踏进房间，中间架着一个体型瘦小的泰雷西亚男性，他看起来已经昏迷了。

　　Puzzled, the Regis reduced her stature some to get a better look at him. One of the soldiers tilted the Tiresioid's face up for her inspection.

　　瑞吉斯迷惑不解地俯下身想看得更清楚一点，于是一个因维士兵翘起这个泰雷西亚人的脸让她查看。

　　It was Zor.

　　是佐尔。

　　A tight scream worked its way up from the very depths of her being, and she came close to losing consciousness, falling back from the soldiers and their terrible trophy and crashing against a communicator sphere.

　　一阵紧绷地惊呼瞬间从她心灵深处升腾而起，她差一点就失去意识，从这两个士兵和他们骇人的战利品跟前向后退却，撞到一个通讯球上。

　　"A clone, Your Grace, a clone!" the scientist was shouting, aware of the Regis's distress."We meant you no ill."

　　“一个克隆人，殿下，只是一个克隆人！”科学家意识到了瑞吉斯的紧张，大声呼喊道。“我们对您没有恶意。”

　　"How dare you!" she bellowed, frightfully enough to send both soldiers and scientists to their knees, and Rem face-first to the floor.

　　“你们好大的胆！”瑞吉斯咆哮着，吓得士兵和科学家们赶紧下跪，而雷则被脸朝下扔在地板上。

　　"We subjected the clone to the Garudan atmosphere and discovered that his dreams spoke of things we were certain you would find-"

　　“我们让这个克隆人沾染了嘎鲁达的大气，发现他梦境中说出的一些事情，我们确定您会认为——”

　　"Silence!" the Regis said, cutting off the scientist's rush of words."I know what you thought," she added, more composed now."And I know what the Regent meant by sending me this...clone. On your feet!"

　　“安静！”瑞吉斯说，打断了科学家仓促的话语。“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她又说道，现在显得更镇静一些，“而且我知道瑞金特送我这个……克隆人是什么意思。站起来！”

　　Hesitantly, the four Invid did as instructed, leaving Rem where he lay."Your Highness," the master scientist began on a sheepish note,"Haydon IV's devices will permit us to gaze even deeper into the clone's cellular memory. Perhaps some clue regarding the Masters or the missing Protoculture matrix..."

　　四个因维人犹豫不决地按照指示站了起来，留下雷仍趴在地上。“女王殿下，”那个导师科学家用怯懦的语调说，“海顿4号的设备可以让我们更深层次地窥探这个克隆人的记忆片断。也许会有一些关于机器人统治者或者是丢失的史前文化母体的线索……”

　　"Yes," she answered him, looking down at Rem as he groaned and rolled over. It took all her strength to keep from reaching out to touch him. Would he remember her· she wondered. Would the clone's cellular memory reveal what Zor had been thinking when he seduced her, when he returned to Optera for the seedlings, backed by an army of warrior giants· Would that same memory reveal the path the matrix had taken, the course she would follow·..."Conduct your experiments," she told the relieved group."Show me the future of our race!"

　　“是的，”女王回答他，一边俯视雷呻吟着并翻过身来。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强忍住没有伸手去触摸她。他还能记得她吗？她想知道。这个克隆人的记忆片断会揭示出佐尔曾经的想法吗，当他引诱她的时候，还有他为了那些（生命之花的）秧苗带着一支巨人战士组成的军队回到奥普特拉的时候？同样是这段记忆会揭示出（史前文化）母体被带离的路线，也是她将追寻的路线吗？……“进行你们的实验，”她告诉前来交接的随从，“让我来看看我们种族的未来！”

　　Jonathan Wolff was beyond believing in miracles, but he was hard-pressed for a better word to describe the sight of several hundred Garudans charging onto the scene to rescue their enslaved brethren. They were cresting the hilltop now-armed with everything from war clubs and bolos and grapnel-shaped things to Karbarran air weapons and antimecha rockets-and dropping down on the Invid soldiers who were keeping the slaves hemmed in. A dozen or so Bioroids on Hoverplatforms were providing them with air support, employing their stem-mounted cannons to rain destruction on Hellcats and Cranns alike.

　　乔纳森·沃尔夫不相信奇迹，但是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描述此刻所看到的情景：几百个嘎鲁达人冲进杀戮现场来营救他们被奴役的同胞们。现在他们正爬上山顶——装备着各式武器，从战斗棍棒、大刀、钩锚状的器具到卡巴拉气动武器和反机甲火箭弹——向包围着奴隶们的因维士兵们滑降下去。约十几个生化人搭乘气垫炮台为嘎鲁达人提供空中支援，他们用装在（气垫炮台）艇首的火炮倾泻暴雨般的火力击毁地狱猫和克兰兽们。

　　Countless defenseless Garudans had been killed in the Inorganics' genocidal attack, but that didn't stop the survivors from rallying once they realized that their world had committed itself to an all-or-nothing stand. They rushed the Invid lines, which were already strained to the breaking point, and fell upon the offworlders with a violence only blind fury could release. It took five, ten, often fifteen Garudans to bring down a single armored soldier, but one by one the enemy fell. Some were pummeled to death, others disintegrated by their own weapons, and still other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masks and respirator tanks and left to run amok, crazed long before the spores could work their effect-crazed by the naked fear of that end.

　　无数手无寸铁的嘎鲁达人死于无机兽们屠杀性的攻击中，但是一旦认识到他们的世界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幸存者们背水一搏。他们冲击因维人的阵线，带着只有不理智的狂怒者才能迸发出的暴力扑向这些因维灭世者们，令包围圈已经吃紧到崩溃的边缘。5个，10个，通常要15个嘎鲁达人才能打倒一个披着护甲的因维士兵，但敌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有些被拳头连续揍打致死；有些被他们自己的武器所肢解；还有一些被扯掉了面具和呼吸气罐，虽然嘎鲁达大气中的孢子尚未产生它们的影响，但是在对最终后果赤裸裸的恐惧面前，这些因维士兵被吓得狂乱和疯癫。

　　Spurred on by this reversal, the Wolff Pack and Skull Squadron pulled out all the stops. Until this moment, concern for the well-being of Rick and their other captured comrades had to some extent weakened their resolve; and it took the Garudans' desperate charge to make them remember what the fight for liberation was all about. Re-inspired, VT pilots and Hovertankers let loose their own shadow selves, and swept like avenging angels through ruptured sky and forests infernal. Shock Troopers, soldiers, Optera trees, the farms themselves-nothing was to be spared their wrath.

　　受到这种逆转情形的鼓舞，沃尔夫战队和骷髅中队拔除了所有的因维阻塞点。直到这一刻，（原句法有误？）对瑞克和其他被俘同志安全的关注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的决心。嘎鲁达人奋不顾身的冲锋让他们记住了为了解放而战所包含的内容。受了刺激的变形战斗机驾驶员和气垫坦克手们释放了他们阴暗的自我，像复仇天使一般穿过破裂的天空和地狱般的森林，横扫一切。突击骑兵机、因维士兵、奥普特拉树木以及农场自身——在他们的愤怒面前无一幸免。

　　With total abandon, Wolff urged his mecha deeper and deeper into the madness, destroying, crippling, killing. For one instant he rejoiced at hearing Miriya Sterling's voice over the tac net-she was presently riding tandem in Max's Alpha/Beta fighter-but that was no more than a fleeting reminder of a past life. He considered himself one of the dead now, in no world's hell but his own. And from that hollow center came a murderous intent that knew no bounds. He could only hope that some of the Sentinels would live to see victory that day.

　　沃尔夫驱使着他的机甲越来越深得陷入到疯狂、摧毁、破坏和杀戮之中，完全地放任自流。过了一会，他在战术通信网络里欣喜地听到了米莉娅·斯特林的声音——她现在正和麦克斯一前一后地乘坐在麦克斯的阿尔法/贝塔战斗机里——但（对沃尔夫来说）那不过是一段对过往存在的短暂提示。他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其中的一个死者，不是在外部世界的地狱而是他心中的地狱。而且从那个空虚的中心出现了一股无限的杀戮的意愿。他仅能希望某些哨兵成员可以活着看到那天的胜利。

　　"Behind you!" Janice shouted.

　　“你后面！”贾妮斯喊道。

　　But Jack had already seen them and was halfway through his turn, the rocket launcher atop his shoulder. Three Invid soldiers were advancing up the corridor, their forearm cannons booming. Jack triggered his shot and caught one of the XTs dead center. The explosion was enough to drop the other two, but only momentarily; they were back on their feet in an instant, resuming their advance while Jack reached for the grenades clipped to his web belt.

　　杰克已经看到了他们，并且刚转过一半的身位，肩上扛着火箭筒。又有三个因维士兵正朝着走廊前进，手中的枪械不停地开火。杰克击射出一发，打中了这帮外星家伙其中一个的死点。爆炸震倒了另外两个，但只是暂时的；他们马上爬起来又继续前进，于是杰克伸手去拿别在腰带上的手雷。

　　"We've got them!" he heard Lron, or possibly Crysta, growl. The Karbarrans were position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corridor terminus, grenades in their outstretched mitts."Now!" Lron said, and the two pivoted and released.

　　“我们已经对准他们了！”他听到勒荣或者也可能是克里斯塔粗声喊道。卡巴拉人分别在走廊尽头的两侧就位，伸长的手中握着手雷。“现在，扔！”勒荣说，他们两人甩臂并松手（扔出手雷）。

　　Jack flattened himself against the floor and covered his head; the roar and concussive heat washed over him and he rolled to one side, running through a quick check of everyone's position. Janice was behind him, kneeling over the quivering mass that was Tesla; Gnea and Bela were off to the right, along a section of curved, featureless wall just short of a second corridor terminus. Learna was opposite them, near the tube stand and sphere arrangement Tesla had called a communicator. The four Invid soldiers who had greeted them after the "elevator" ride were sprawled on the floor, dead; two with arrows sunk inches deep into their thick necks. Close by two more were dead or dying, dropped by high-speed projectiles from the Karbarrans' air rifles.

　　杰克平趴在地板上，抱着头；（爆炸的）咆哮的冲击热流溅泼过来，他滚向一侧，匆忙检查大家的位置。贾妮斯在他身后，跪在地上的一大团在发抖的那是泰斯拉；妮雅和贝拉滚到了右边，挨着一块弯曲的毫无特点的墙面，正好离第二个走廊的尽头不远。莱亚娜在他们对面，靠近管架和被泰斯拉叫做通讯器的球形装置。最初在下“升降机”之后“迎接”他们的4个因维士兵都四肢摊开倒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其中两个在他们粗厚的脖颈处有多支箭矢扎入了数英寸深。旁边的另外两个被卡巴拉人气动枪的高速射弹所击倒，死掉了或者是已经垂死了。

　　"Get him up!" Jack yelled, scrambling to his feet and motioning to Tesla."Gnea, Bela, check that corridor!"

　　“把他弄起来！”杰克叫喊着，趔趄地站起来，指着泰斯拉说。“妮雅、贝拉，检查一下那个走廊！”

　　The Praxian women had crossbows and swords held low as they moved in; Crysta came up behind them with her rifles ready to mete out additional force. Tesla was up now and dusting off his robes.

　　两个普拉西斯女人在移动的时候放低了十字弓和宝剑；克里斯塔跟在她们后面并时刻准备着用来福枪迎击额外的敌人。泰斯拉现在站了起来，正拍去他长袍上的灰尘。

　　"Barbarians," he said, looking around at the dead soldiers.

　　“野蛮人，”他看着死亡的因维士兵说。

　　"Save it," Jack spat, giving him a nudge in the gut with the launcher.

　　“省省吧，”杰克争辩道，同时用火箭筒戳了一下他的肚子。

　　Tesla looked down his snout at the Human. For small and primitive beings, he decided, they were possessed of an incredible ferocity at times. And while this in itself was not uncommon, it was completely at variance with the sympathetic, caring traits they were so fond of displaying.

　　泰斯拉越过自己的猪嘴巴低头看着这个人类。对于低下和原始的生物，他确信，他们时不时地会有一种难以置信的野蛮。而且这本质上就是很经常的事，与他们喜欢表现出来的同情、人道的品质完全不相符。

　　Tesla, Jack, Janice, and Learna were nearing the communicator sphere when something suddenly charged the air-a resonant, bone-rattling hum that carried a peculiar odor with it.

　　泰斯拉、杰克、贾妮斯和莱亚娜正位于通讯球的附近，突然有东西充斥到空气中——带着响亮的像骨节发出的咔嚓声，并且伴有一股奇特的气味。

　　"An alert," Tesla announced, fingers on the sphere's activation controls."Seems you've succeeded in calling attention to yourselves."

　　“是警报，”泰斯拉宣称道，手指触碰着通讯球的启动控制界面，“看来你们已经成功地为自己吸引到注意力了。”

　　"Anything·" Jack called out to Gnea. She shook her head, then offered him a perplexed shrug.

　　“怎么回事？”杰克大声地呼叫妮雅。她摇了摇头，费解地冲他耸耸肩。

　　"Ahh, there's the reason they're leaving us alone..."

　　“啊，这就是他们把我们单独留在这的原因了……”

　　Jack turned around in time to see an image come to life in the heart of the sphere. It took a moment to make sense of the scene, and Learna was the first to gasp.

　　杰克及时地回身看见通讯球的中心出现了一幅逼真的图像。大家费了一点神才搞清楚这个影像的意思，莱亚娜首先发出了吃惊的气嘘声。

　　"Looks as though we've a rebellion on our hands," Tesla ventured.

　　“看来我们好像是碰上了一场叛乱。”泰斯拉大胆揣测。

　　The sphere showed a virtual army of Garudans pouring into the basin. Invid soldiers were butchering them from dug-in positions close to the base of the hive. The Optera tree forest was ablaze, giving the crater the look of a devil's cauldron.

　　通讯球的影像显示了一大队嘎鲁达人正涌入这个盆地。因维士兵正从母巢底部附近的战壕中屠杀他们。奥普特拉树木森林在燃烧，整个环形山看起来就像个地狱熔炉。

　　"It's suicide!"

　　“这是在自杀！”

　　Janice put her arm around Learna's soft shoulders.

　　贾妮斯伏抱在莱亚娜柔软的肩膀上。

　　"Then let's make it count for something," Jack said in a determined voice. He nudged Tesla into motion again, and the Invid began to lead them along one of the corridors. Shortly they were standing before a shimmering portal similar to the one at the hive entrance. Once again, Tesla's hand or voice "unlocked" the portal, and the team found themselves in a kind of control center, filled with "furniture"-strangely contoured chairs and fairly conventional tables and countertops-wardrobe closets, instrumentality columns, communicator spheres of various size and design, and what looked to be Tiresian Robotech devices.

　　“那么让我们做点什么，别枉费牺牲。”杰克坚定地说。他用肘推促泰斯拉继续行动，这个因维人开始带领他们沿着其中一条走廊前进。不久他们就站在一个闪着微光的入口跟前，与之前母巢的入口很类似。又一次，泰斯拉用他的手或者是声音“开启”了入口，小分队发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一个控制中心内，这里布满了各种“家具”——外形奇特的椅子、十分陈旧的桌子和工作台，衣橱壁柜，辅助支撑柱，各种不同大小和设计的通讯球，以及看起来像是泰雷西亚机器人技术装置之类的东西。

　　The team fanned out to search the space and Lron made an important discovery behind one of the long counters: two cowering white-robed Invid scientists.

　　小分队散开来调查整个室内空间，而勒荣在一个长柜台后面找到一个重要的发现：两个穿着白袍缩成一团的因维科学家。

　　The Karbarran pulled them up by their necks and shoved them toward the center of the room.

　　卡巴拉人拎着他们的脖子把两人揪出来，扔到屋子中间。

　　"Tesla!" one of them seethed, following up with what Jack imagined to be a few choice Invid epithets. Janice translated:"He called Tesla a traitor. Said it was true what they'd heard about him."

　　“泰斯拉！”其中一个激动地叫道，接着说了一些杰克觉得是几个经过斟酌的因维词句。贾妮斯翻译道：“他称呼泰斯拉为叛徒。说他们曾经听到过关于他的事情原来都是真的。”

　　"Meaning what·" Jack asked.

　　“这说明什么？”杰克问。

　　"Why, my leading you here," Tesla said too quickly.

　　“就是为什么，我会带你们到这来。”泰斯拉很快地接上话。

　　"Where is Kami·" Learna demanded.

　　“卡米在哪？”莱亚娜（向因维人）询问道。

　　Tesla put the question to them, then grunted when the scientists had replied."They refuse to say."

　　泰斯拉用这个问题问两个因维科学家，在他们回应之后他嘟嘟囔囔地说：“他们拒绝回答。”

　　Jack grabbed Crysta's rifle and held it to the head of one of the scientists."Ask him again."

　　杰克抢过克里斯塔的来福枪，用它顶着一个因维科学家的脑袋说：“再问他一遍。”

　　Tesla listened to the reply and shook his head.

　　泰斯拉听了答复，摇摇头。

　　"All right then-"

　　“那么好吧——”

　　"Hold it a moment, Jack," Bela interrupted."Perhaps they crave a lungful of Garuda's fresh air..."

　　“等一下，杰克，”贝拉阻止了他，“也许他们渴望畅享一下嘎鲁达的新鲜空气……”

　　Tesla told the two what the Sentinels had in store for them; even Jack could see their snout sensors blanch at the prospect. No one really needed the translation.

　　泰斯拉告诉两个俘虏哨兵们准备拿他们怎么办；甚至是杰克也能看出他们猪嘴一样的面部器官都被这个安排吓得发白。没有人还需要翻译（才明白怎么回事）。

　　"They've changed their minds," Tesla announced with a snort of disapproval.

　　“他们改变主意了。”泰斯拉不以为然地喷着鼻息宣布。

　　And with that the scientists began to lead the Sentinels on a circuitous tour through the dome, descending always, via tractor tubes and spiral drops where there should have been stairs, past conveyor systems and vat after vat of Fruits or pulverized stem and Flower, in and out of corridors and rooms, commo stations and rotundas, all recently vacated by soldiers and worker drones who had ceased their tasks to protect the farm. Within minutes of leaving the control center Jack felt completely lost; he had no idea where they were in relation to the hive entrance, and began to wonder whether the scientists were leading them into a trap. But his concern faded by the time they reached what he guessed to be the lowest, perhaps underground level; they had passed numerous places where ambushes could have been sprung, but not a single soldier had been seen. Then at last they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or so it seemed until one of the scientists actually walked the group right through a wall. The chamber beyond was a kind of membranous sac, veined and pulsating like something one might find in an unhealthy lung, and there, heaped together in the center of the floor, were Rick, Lisa, Karen, and Kami.

　　随即被俘虏的因维科学家开始带领哨兵们以一段迂回的行程穿越母巢的穹顶：经由牵引通道和螺旋坡道一直往下——这些地方本应该有楼梯的；穿过输送系统以及一桶接着一桶的奥普特拉树木果实或是被研磨成粉的茎干和生命之花；出入各种走廊、房间、通信站台和圆形厅室，所有这些地方都空无一人，因为不久前因维士兵和机器工人们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保卫农场了。在离开控制中心后的这段时间里杰克感觉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不知道他们处于相对母巢入口的什么位置上，而且开始怀疑这些科学家是不是正把他们带入一个陷阱。这种担忧在他们到达一个地点时消褪了，杰克猜测是到了最底层，也许是在地下；之前他们已经经过了众多可能遭遇埋伏的地方，但是连一个因维士兵的影子也没看到。接着他们终于到达了该趟行程的终点——看起来大概如此，直到其中一个因维科学家居然带领队伍直接穿过了一堵墙。后面的房间是一种膜状胞囊，脉络凸显并有节律地搏动着，就像在一个生病的肺中可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而就在那里，在地面的中央，堆靠在一起的正是瑞克、丽莎、凯伦和卡米。

　　Fearing the worst, Jack hung back while everyone else ran to them-everyone but Janice, who positioned herself near the sac's osmotic gate where she could keep an eye on Tesla. Learna immediately slipped a transpirator over Kami's muzzle and hugged him to herself for all it was worth. Kami stirred some after a moment, but the three Humans were another matter; sickly pale and disheveled, they languished in a deathlike stupor, whimpering every so often.

　　杰克担心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停留在了原地。其他人则跑向瑞克他们，除了贾妮斯，她自己站在胞囊渗透门的附近以便能密切注视着泰斯拉。莱亚娜马上在卡米的口鼻上塞入了一个呼吸面罩，剩下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他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过了一会卡米挪动了一下，但是三个人类却是另一种情况：蓬散的衣装和病态苍白的面色，在死一样的昏迷中显得衰弱不堪，不时发出一些呜咽声。

　　"...subjected them to the atmosphere, then performed some sort of mind-probe experiments," Janice could hear Tesla translating.

　　“……把他们曝置于（嘎鲁达）大气中，接着执行某种精神探测实验。”贾妮斯可以听见泰斯拉正在翻译。

　　Janice saw the two scientists take a step back as Jack and the others swung around to them. She pretended to preoccupy herself studying the chamber's portal, furnishing Tesla with a bit of illusory breathing space. At the same time, she sharpened her eyes and ears in his direction.

　　贾妮斯看到当杰克和其他人转身围向他们时，两个因维科学家向后退了一步。她假装正全神贯注于研究这间厅室的入口，以便给泰斯拉一点虚幻的喘息时间，而同时却对他所在的方位擦亮眼睛和竖起耳朵。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Tesla was telling his comrades in a low but reassuring tone."Now that the Regent has been...killed, Tesla will rule in his place. I will make peace with these beings and-"

　　“不用担心任何事情，”泰斯拉用一种小声的安慰语调对他的因维伙伴说，“现在摄政王已经……被害了，泰斯拉将会接替他的位置来统治。我会和这些生物和平相处的，并且——”

　　"Tesla, what are you saying·" one of the Invid cut him off."The Regent killed· We just spoke with him. In fact, it was he who told us to expect you."

　　“泰斯拉，你在说什么？”其中一个因维人打断了他，“摄政王被杀了？我们才刚和他通过话。事实上，是他告诉我们小心你的。”

　　"What·" You spoke...But, but what you said, what you said about it being true-"

　　“什么？你说……但，但是你说的，你说的是真的——”

　　"Yes," the other scientist sneered."That you had taken up the Sentinels' fight, and that we should beware your treachery!"

　　“是的，”另一个因维科学家冷笑道，“你已经站到哨兵那一边了，所以我们要提防你的背叛！”

　　"No!" Tesla said too loudly. He caught himself and risked a glance at Janice, but she kept her eyes averted from him.

　　“不！”泰斯拉叫得太大声了，他控制住自己，并冒险瞥了贾妮斯一眼，但她的眼睛并没有盯着他。

　　Jack, Gnea, and Lron were storming up to him when he swung back around. Lron took hold of each of the scientists by the fronts of their robes.

　　当泰斯拉向后转过身来时，杰克、妮雅和勒荣正向他猛冲过来。勒荣一把从前面抓住两个因维科学家的长袍。

　　"Ask them what they did with Rem." Jack barked.

　　“问他们对雷做了什么。”杰克咆哮道。

　　Tesla peered over at the rescued group, noticing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iresian was not among them. Absently, he put the question to the two he had hoped were to be his first subjects, still stunned by what they had told him. The Regent alive· How could it be·

　　泰斯拉凝视着这支被救援的小队，第一次注意到那个泰雷西亚人不在他们当中。他心不在焉地把这个问题扔给那两个他原本希望会成为他第一批臣民的因维人，仍旧处于被他们刚告之内容所造成的震惊当中。摄政王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

　　"Well·" Jack shouted."What's he saying·"

　　“好了吗？”杰克叫喊道，“他在说什么？”

　　Tesla waited for the scientist to repeat it, nodding as he listened."Rem is Tiresian. His dreams were less, shall we say, commonplace. So he was sent elsewhere for further tests."

　　泰斯拉等着这个科学家又重复了一遍，一边听一边点着头。“雷是泰雷西亚人，他的梦比较少，应当说，是太过普通。因此他被送到其他地方作进一步的测试。”

　　"Where·" Janice asked, walking over to him.

　　“在哪？”贾妮斯问，向他走过来。

　　Tesla listened for a moment."To Haydon IV. In fact, the Regent himself is on his way-" Tesla eyes went wide and the words caught in his throat.

　　泰斯拉听了一会说：“去了海顿4号。事实上，摄政王自己正在去往——”泰斯拉的眼睛张大了，话语在他的喉咙中卡住。

　　"Go on..."

　　“继续说……”

　　He swallowed and found his voice-raspy as it was, all at once."The Regent is on his way to Haydon IV as we speak."

　　他咽了下口水，突然之间用一种焦躁的声音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摄政王正在赶往海顿4号。”

　　"Then that's where we're bound," Bela said evenly, her eyes narrowed to slits.

　　“那么那正是我们将要去的地方。”贝拉平静地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Tesla gulped, loud enough for everyone to hear.

　　泰斯拉呛了一下，声音大得足够让每个人都听见。

　　"We've got to get them to Jean's med team," Learna announced, still holding on to her mate.

　　“我们得赶快带他们到吉英的医疗组去。”莱亚娜大声说，仍旧抱着她的爱人。

　　Bela lifted Lisa from the floor."We have no time to lose."

　　贝拉从地板上扛起丽莎说，“我们没有时间再浪费了。”

　　Lron and Crysta moved in to take hold of Rick and Karen.

　　勒荣和克里斯塔走过来分别握住了瑞克和凯伦。

　　Max and Miriya received Cabell's good news/bad news update over the com net: Rick and the others had been rescued, but they were still under the effects of the planet's microbe-laden atmosphere and delirious with fever. Moreover, the mission had gone smoothly with no casualties among the team, but Rem was no longer on Garuda. Jack's team was out of the crater hive now and awaiting extraction; Jean claimed that Rick, Lisa, and Karen were too weak to endure the trip back to the med group's temporary hq by Hovercycle or Garudan flitter.

　　麦克斯和米莉娅从通信网络里收到了卡贝尔新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瑞克和其他人已经获救了，但是他们仍处在行星上充满微生物的大气的影响之下，并且高烧得不省人事。此外，营救任务进行地很平顺，队伍没有人员伤亡，但是雷已经不在嘎鲁达星球了。杰克的小组现在正从环形山母巢出来，等待撤离；吉英声称瑞克、丽莎和凯伦太虚弱了以致于无法经受住搭乘气垫摩托或是嘎鲁达搬运机来回到医疗组临时总部的旅程。

　　Max signed off and immediately raised two of his wingmen on the tac, ordering them to rendezvous with Skull One at the crater hive. Reconfiguring the media to Guardian mode, he imaged the Alpha into a vertical takeoff and set his course northeast for the basin. As the VT rose, Max had a full view of the forests and steppes the Skull and Wolff Pack had turned to wasteland. Not since the battle on Karbarra had he seen so much death, such extensive destruction. The dome-shaped hive was in ruins, collapsed and in flames; the Optera tree forests, along with patches of grassland and evergreen, were burning out of control. The terrain was ravaged beyond belief-pockmarked, holed, cratered, littered with legless or pincerless Invid mecha, bits of Hovertank and Veritech, Bioroid and Inorganic. An entire hillside was covered base to summit with Hellcat husks and Invid and Garudan corpses. Hundreds, perhaps thousands had died. And from what Max was hearing over the net, the same scene had played at each and every Invid farm and installation throughout the planet's equatorial belt. But Garuda had freed itself from the offworlders' yoke.

　　麦克斯结束了（与卡贝尔）的通话，马上在战术通信中呼叫他的两名僚机，命令他们在环形山母巢与骷髅一号会合。他把机甲（译注：media误mecha？）变形为守护神模式，阿尔法战机垂直起飞，向东北方（母巢所在）的盆地飞去。在战机升高的过程中，麦克斯看到了森林和大草原的全景，骷髅中队和沃尔夫战队已经转向荒漠进发。他从未在卡巴拉见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如此大范围的毁灭。穹顶形的母巢已经成为废墟，崩塌了并燃烧着；奥普特拉树木森林，连同点缀其间的草地和常绿植物，正在焚烧，不可收拾。地面被蹂躏得千疮百孔，弹坑遍布，四处散落着缺胳膊少腿的因维机甲以及气垫坦克、变形战机、生化机器人和无机兽的碎片。整个山坡从下到上布满了地狱猫的机壳、因维人和嘎鲁达人的尸体。数以百计，也许是数以千计的生命消逝了。从麦克斯在通信网络里听到的情况来看，类似的情景在每一个因维农场都上演了，并且遍及整个行星的环赤道带。但是嘎鲁达却从因维灭世者们的支配下赢得了解放。

　　Good news...bad news.

　　好消息……坏消息。

　　Max said as much to Miriya as the VT covered the fifty or so miles to the crater. She was still in the Beta module and apparently all right, in spite of her ordeal. Max was cautiously optimistic; he had yet to quiz her about how her fighter had been brought down in the first place.

　　在变形战机飞往环线山约50英里的路程中，麦克斯尽量在和米莉娅说话。她仍旧在贝塔模块中，表面上看起来还好，如果不考虑她正忍受的痛苦的话。麦克斯保持着谨慎的乐观；他已经问过她关于她的战机究竟是如何坠落的。

　　The crater hive was for the most part intact, but Max didn't expect it to last much longer. Fires encroaching on it from all sides. Skull One dropped out of the smoke and clouds onto a battleground much like the one they had just left, dead and wounded strewn across the field, a palpable commingling of triumph and loss. Those Invid who had survived were seeing the Garudan's barbaric side; but Max didn't suppose he could fault Kami's people for the day's bloody aftermath, this requisite catharsis.

　　环形山母巢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完好，但是麦克斯可不希望这种局面再继续持续下去。炮火从各个方向向他袭来。骷髅一号在一块战场上投下烟雾弹和雷达干扰云，这里很像他们才刚刚离开的地方，死伤者布满了整个区域，是触手可及的胜利与失败的混合体。那些幸存的因维人正目睹嘎鲁达人野蛮的一面；但是麦克斯并不认为他能够就这一天的流血灾难对卡米的人民说道些什么，这是必不可少的宣泄。

　　Masked again, Jack, Gnea, and Bela directed Max and his wingmen in, and got Rick and the others into the VTs as fast as they could. Lron, Crysta, and Janice were keeping Tesla and a few Invid scientists under guard inside the hive-protected from the Garudans' bloodlust for the time being. Kami, still weak but ambulatory now, was off somewhere sharing the bittersweet taste of victory with Learna and their fellow warriors. Mopping up, Max ventured, much as the Wolff Pack was doing in other quarters.

　　重新戴上面具后杰克、妮雅和贝拉直接奔向麦克斯和他的僚机，尽他们所能地快速把瑞克和其他人带上变形战机。勒荣、克里斯塔和贾妮斯在母巢内部看守着泰斯拉和几个因维科学家——以免受到眼下嘎鲁达人杀戮欲望的伤害。卡米仍然虚弱但现在已经可以走动，他和莱亚娜以及他们的战士同伴一起，在某个地方分享着这苦乐参半的胜利的滋味。麦克斯放手一搏开始打扫战场，和沃尔夫战队正在其他战斗岗位上所做的几乎一样。

　　Max caught a brief glimpse of Rick as he was being lifted into the cargo space of Blue Danube's Beta module. The transpirator prevented Max from being able to see his friend's face, but Rick looked as though the Invid had robbed him of his bones.

　　麦克斯粗略地瞥了瑞克一眼，他正被抬进蓝色多瑙河（僚机）贝塔模块的货舱内。呼吸面具让麦克斯看不到他朋友的脸颊，但是瑞克看起来好像被因维人伤到了骨骼。

　　The three VTs raced for Kami's village, where Jean's team took over and carried Rick and the others to the safety of the geodesic med dome. Max couldn't help but see it as a miniature version of the Invid hives they had just destroyed.

　　三架变形战机向卡米的村庄疾驰而去，在那里吉英的小组接管并将瑞克和其他人送至网格医务圆顶舱的安全装置中。麦克斯帮不上忙，但看着医务舱就像一个他们刚刚摧毁的因维母巢的微缩版本。

　　He and Miriya entered on Jack's heels, doffed their masks, and took in a lungful of the dome's artificial atmosphere.

　　他和米莉娅跟在杰克的后面进来，摘掉他们的面具，深深地吸了一口圆顶舱内的人工大气。

　　"Sweet, isn't it·" Max said, trying to sound cheerful. Miriya gave him a weak smile, but said nothing. He was reaching for her hand when she suddenly stumbled and collapsed into his arms.

　　“很甜美，不是吗？”麦克斯说，试着让声音欢快一点。米莉娅给了他一个虚弱的微笑，什么也没有说。麦克斯伸手去牵她的手，她突然迟疑了一下，瘫倒在他的臂弯里。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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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your discretion, but try to have your men hold off until you're certain that at least half of them [ed. note: the Zentraedi] are inside-that includes Breetai and that kingsize bitch, Kazianna. Instruct the demo team to use more charges than they think necessary; I don't want any of them coming out alive. In fact, it might be worthwhile to sabotage as many of their environment suits as possible beforehand. Neither of us believe in accidents, Adams, but we're going to call it that no matter what.

　　A "Code Pyramid" communiqu·from T. R. Edwards, as quoted in Wildman's When Evil Had Its Day

　　你自己判断，但是尽量让你的人不要接近，直到你确定至少他们[编者按：天顶星人]中的半数都进去了——包括布里泰和那只超大号的婊子卡赞娜。命令破坏组使用更多的装药量，比他们认为必要的量还要多；我不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人活着出来。实际上，事先尽可能地破坏他们的防护服应该值得一试。我们俩都不相信意外，亚当斯，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会这么说的。

　　                          ——一则来自T·R·爱德华兹“代号金字塔（计划）”的通讯，被引用于怀特曼的《在邪恶降临之日》





　　A tight cluster of lights was descending out of Fantoma's perpetually brooding skies. Breetai watched them for a moment, then turned away from the command center's blister viewport to face his lieutenant.

　　一丛密集的光线正从凡托玛星终年幽森的天空中延伸下来。布里泰注视了一会，接着转身离开指挥中心的泡形观察窗，面向他的副官。

　　"They've arrived, my lord."

　　“他们已经到了，大人。”

　　"So I see," Breetai said soberly. He glanced back over his shoulder, snapped the faceshield that sealed his pressurized armor closed, and moved to the hut's airlock. The lieutenant and two armed soldiers followed him out into Fantoma's night.

　　“我知道了，”布里泰严肃地说。他转身回瞅了一眼，吧嗒一声合上面罩，将他的加压装甲服密闭起来，并走向房间内的气闸。他的副官和两名武装卫兵跟随他一起步入到凡托玛的夜色当中。

　　A constant debris-filled wind had been scouring the ringed giant's surface for the past three days, and Breetai instinctively raised an arm against it as he marched in lumbering high strides toward the landing zone's illumination grid. Nearly all of the Zentraedi cadre had turned out for the confrontation, and Breetai spied Kazianna Hesh among them. Nearby were a dozen or so Micronians in environment suits-some of Lang's Robotechs. Edwards's Ghost Riders were reconfiguring their Veritechs now, imaging over from Guardian to Battloid as they touched down.

　　在过去的三天里，一股夹杂着岩屑的持续强风一直在侵蚀着巨大环形山的表面。布里泰本能地抬起一只手挡风，一面迈着笨拙的大步向着陆区域的照明台架前进。差不多所有的天顶星骨干成员都出现在这次对峙中，布里泰在他们中间发现了卡赞娜·海希。旁边是十来个穿着防护服的微缩人——一些朗博士的机器人技术人员。而爱德华兹的幽灵骑兵们（幽灵中队）正在将他们的机甲变形，在落地时由守护神变为战斗机器人。

　　"He apparently has more on his mind than a friendly chat," Breetai said to his lieutenant while the last of the squadron was snapping into upright mode. As murmurs of discontent reached him over the tactical freq, Breetai instructed his first officer to pass the word along that he wouldn't tolerate any incidents; no matter what Edwards said or did, his troops were to keep silent.

　　“他脑子里盘算的显然不止一次友好的谈话。”布里泰对他的副官说，那边最后一架幽灵中队的战机正咔咔嚓嚓地变形为站立模式。当听到战术频道中充斥着一些不满的怨言时，布里泰命令他的大副传下话去：他不能容忍出现任何敌对行为；不管爱德华兹说什么或做什么，他的部队都必须保持沉默。

　　Edwards stepped his Battloid off the grid and began to move across the field in Breetai's direction. The Zentraedi knew better than to regard this as some gesture of compromise. Four of the Ghosts flanked Edwards, with a kind of threatening casualness to the way they cradled their rifle/cannons. Breetai threw his lieutenant a knowing glance. The show of force came as no surprise; Dr. Lang had already given him an idea of what to expect.

　　爱德华兹操纵他的机器人走下台架，开始穿过野地朝布里泰的方向移动。这个天顶星人心里很清楚，还不至于把这个举动视为某种妥协的姿态。四台幽灵战队的机甲护卫在爱德华兹两侧，带着一种险恶的随便，从他们揣来福枪/炮的方式可以看得出来。布里泰心照不宣地瞅了他的副官一眼。军队的出现并不令人惊讶；朗博士已经告诫过他会遇到些什么情况。

　　"New Zarkopolis welcomes General Edwards," Breetai said with practiced elaborateness."We're sorry we couldn't provide the general with better weather." He could hear a few Zentraedi snicker.

　　“新札寇颇利斯欢迎爱德华兹将军，”布里泰说，带着一种老练的巧妙语色，“很抱歉我们没能给将军提供更好的气象。”（译注：原文用了英文weather的双关含义，即天气和处境）他能听到旁边一些天顶星人的窃笑。

　　"Very thoughtful of you," Edwards returned over the mecha's external speakers, mimicking Breetai's tone of voice."And I'm sorry I can't bring you better news."

　　“真是体贴入微，”爱德华兹打开机甲的外部扬声器，并模仿布里泰的口吻说，“我也很遗憾没能带给你们更好的消息。”

　　The two men fell into an uneasy silence; the wind came up, howling and pinging gravel against Breetai's armored suit and the Battloid's alloy. The Zentraedi commander narrowed his eyes and grinned, picturing Edwards in the mecha's cockpit, nervous hands on the controls. When one of the VT's gauntlets came up, Breetai almost made a grab for it, but restrained himself at the last moment. Edwards caught the gesture, however.

　　两人都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风刮过来，呼啸着，砂砾撞击着布里泰的装甲服和战斗机器人的合金外壳碰碰作响。想象着机甲座舱里爱德华兹用紧张的双手握着控制杆的样子，这个天顶星指挥官不禁眯起眼睛咧嘴一笑。（见状）一台变形机的金属大手（不敬地）伸了过来，布里泰差点就想一把抓住它，但最后克制住了自己。无论如何，是爱德华兹拦下了这个手势。

　　"A bit nervous today, are we, Breetai·"

　　“我们今天都有一点紧张，不是吗，布里泰？”

　　Breetai snorted."This wind has put me in a foul humor."

　　布里泰哼了一声，“这风弄脏了我的幽默感（心情）。”（译注：humor仍有双关的含义）

　　Edwards inclined the ultratech knight's head."Well then, maybe this won't seem like bad news after all." The mecha's hand held out an outsize audio device for Breetai's inspection."You and your...crew are relieved, Commander. New Zarkopolis is now under REF jurisdiction, and I'll be assuming personal control of this facility. Tomorrow's cargo run will be your last. You can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council, if you wish."

　　爱德华兹低下这个超技术骑士（VT机甲）的脑袋，说：“好吧，毕竟这看起来也许不像是坏消息。”他的机甲手中拿出一个特大号的音频设备要给布里泰查看。“你和你的……队伍被接替了，指挥官。新札寇颇利斯现在由太空堡垒远征军管辖，而我将担任这里设施的最高管理者。明天的货物运输将是你们最后一次勤务。你可以直接从委员会听到这个决定，如果你愿意。”

　　The Zentraedi began to grumble among themselves, and Edwards's sentries took a step forward. Breetai motioned his cadre silent with a downward wave of his massive hand. He accepted the playback device and regarded it for a moment."No need for that. But I should warn you, General, that you're going to find the conditions here somewhat harsh. This is, after all, Zentraedi's work."

　　天顶星人群中开始发出抱怨声，爱德华兹的哨卫向前迈了一步。布里泰用他的大手做了一个向下的手势，示意他的队伍安静。他接过录音回放设备，打量了一会。“没那个必要。但是我要提醒你，将军，你将会发现这里的情形有些棘手。这毕竟是天顶星人的工作。”

　　Edwards's short laugh issued from the speakers."We'll manage all right. Of course, you're all welcome to stay on-as laborers, you understand."

　　扬声器里发出爱德华兹短促的笑声。“我们会搞定的。当然，也欢迎你们都留下——作为劳动力，你明白的。”

　　"I'll consider it, General."

　　“我会考虑的，将军。”

　　"Good, Breetai, good," Edwards said, pleased with the outcome."I like a man who can follow orders. Could be that you and I will see eye to eye yet."

　　“好的，布里泰，好的，”爱德华兹说，对这一结果感到很高兴，“我喜欢服从命令的人。现在你我的看法都一致了。”

　　Breetai nodded, tight-lipped. Peripherally, he noticed Kazianna stepping deliberately into his restricted field of view.

　　布里泰点点头，嘴唇紧闭着。在外边，他注意到卡赞娜故意走进到他有限的视野里。

　　Edwards went on to inform him that within a week's time several hundred men and women would begin arriving from Tirol, along with the new mecha Lang's teams had designed. Until then, Edwards was leaving behind six of his troops to oversee the transfer of command. Six or six hundred, Breetai said to himself, it wouldn't matter now.

　　爱德华兹继续告知他，在一周的时间内将会有几百名男人和女人开始不断从泰洛到达这里，带着朗博士团队设计的新型机甲。在那之前爱德华兹会留下6个他的人来监督调任命令的执行。6个还是600个，布里泰对自己说，现在都已没什么要紧的。

　　When Edwards and most of his squadron had lifted off, Breetai swung stiffly into the wind and made for the mining colony's Quonset-style headquarters. On the way, he asked the lieutenant if his men had completed their task.

　　当爱德华兹和他的大部分幽灵骑兵都升空离去之后，布里泰迎着风僵硬地转过身，向这个采矿殖民地的指挥部——具有匡西特风格的建筑——走去。在路上，他问起副官是否他的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Almost, my lord."

　　“差不多了，大人。”

　　"And the fool's ore·"

　　“那个白痴的矿石呢？”

　　"Loaded for tomorrow's delivery."

　　“已经装载完毕等待明天发货。”

　　Breetai grunted."See to it that the last of the monopole is placed aboard the ship. The delivery will go as scheduled, but the monopole remains our property."

　　布里泰轻蔑地哼了一声。“务必保证最后的磁单极子矿装在船上。交货将按计划进行，但磁单极子矿我们自己留下。”

　　The lieutenant raised an eyebrow."About Edwards's soldiers, Commander..."

　　副官张大眼竖起了眉毛。“那爱德华兹的士兵怎么办，指挥官……”

　　Breetai came to a halt short of the headquarters hatchway."Invite them along to 'oversee' the delivery. Afterward, we'll give them the option of joining us."

　　布里泰在指挥部的舱门前站立住。“邀请他们一起去‘监督’交货。然后，我们会留给他们加入我们的选择权。”

　　"And if they refuse·"

　　“如果他们拒绝呢？”

　　"I leave that up to you," Breetai said, stepping inside.

　　“那就交给你处理了。”布里泰说，一边走进屋去。

　　"Pregnant·" Max asked, as Rhestad's morning rays touched the med team's geodesic shelter.

　　“怀孕了？”麦克斯问道，若斯达（译注：嘎鲁达星球的“太阳”）的晨辉正沐浴着医疗队的网格掩蔽所。

　　Vince shrugged his huge shoulders."That's what Jean says. And Cabell concurs."

　　文斯耸了耸他宽大的肩膀。“吉英就是这么说的。而且卡贝尔也赞同。”

　　"That's right, my boy," Cabell affirmed."It is most remarkable, but true." The Tiresian was all smiles for a change, his concern for Rem momentarily eclipsed."I thought her first pregnancy the exception that proved the rule. But this-this is nothing short of..."

　　“是这样的，我的孩子，”卡贝尔证实道，“相当不同寻常，但是是真的。”这个泰雷西亚人变得满脸笑容，他对雷的担忧暂时消褪了。“我曾认为她第一次怀孕只是普遍规律中的例外。但这次，这次又是完全相同的……”

　　"Remarkable," Max finished for him, shaking his head in disbelief."Yeah, tell me about it."

　　“异乎寻常，”麦克斯替他把话说完，怀疑地摇着头，“好吧，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Vince laughed."What's with you· It takes two, if I'm not mistaken."

　　文斯笑道：“你怎么搞的？发生两次了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Max looked up into Vince's brown face."Yeah, but Vince, you don't understand. Remember, Miriya's...different."

　　麦克斯抬头看着文斯褐色的脸颊，说：“是的，但是文斯，你不懂。记得吗，米莉娅……她不同的。”

　　"She had Dana," Vince started to say.

　　“她已经有了戴娜。”文斯说道。

　　"Yeah, and Dana's different."

　　“是，但戴娜是不一样的。”

　　"How is she different·" Cabell wanted to know.

　　“她怎么不一样？”卡贝尔想弄清楚。

　　Max and Vince traded looks, but left the question unanswered."Can I see her·" Max said suddenly, getting up.

　　麦克斯和文斯交换了下眼神，留着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我能看看她吗？”麦克斯突然说，站了起来。

　　Vince laughed."That's a good start."

　　文斯笑了：“这是个好的开端。”

　　Max started off for the small area of the med dome Jean's team had partitioned off.

　　麦克斯动身前往医务圆顶房，这里被吉英的小组隔离开了的一片小空间。

　　"Remarkable," Cabell mused as he and Vince walked back to where Rick, Lisa, and Karen were undergoing treatment. The three had yet to emerge from semiconsciousness...

　　“异乎寻常，”卡贝尔沉思着，他和文斯走回到瑞克、丽莎和卡尔正在接受护理的地方。这三个人才刚刚脱离半昏迷状态。

　　"Any change·" Vince asked his wife a moment later. She was standing over Rick just now, looking almost as drawn and pale as her patient. Vince put his arm around her narrow waist.

　　“有什么变化吗？”片刻之后文斯问他的妻子。吉英刚才正看护着瑞克，她的脸色几乎和她的病人一样憔悴和苍白。文斯用手臂搂在她纤细的腰上。

　　"I'm worried, Vince. They should have come out of it by now. We've tried everything-antipsychotics, transfusions..." She threw up her hands."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很担心，文斯。他们现在应该要缓过来了的。我们已经试过了所有的办法——安定药、输液……”吉英甩着她的手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It is the hin" Veidt said, hovering over to them from the foot of Karen's bed. He had spent the last several hours absorbing everything Jean's medical library databanks had to offer."Garudans live in the womb of the hin. It is what you might term 'an alternate reality.' The microorganisms here, the same which keep Kami's peopl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hin, have caused your friends to become unstuck in what constitutes Human reality."

　　“是‘赫因’，”维特说，从凯伦的床尾向他们飘飞过来。之前的几个小时他都在消化吉英的医学图书馆数据库所能提供的每条信息。“嘎鲁达人生活在赫因的发源地。你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植物学实体’。这里的微生物，也就是维持卡米族人在一个恒定赫因状态的相同的东西，致使你们的朋友们在人类实体的构成上变得紊乱。”

　　"Yes, and it's killing them, Veidt. It's not providing them with psychedelic trips or allies or personal power. It's draining the life from them while we sit here and...and-"

　　“是的，它（赫因？）正在吞噬他们的生命，维特。它不是在给他们提供意识改变的体验或者是联接或者是个人的能力，而是正在消耗他们的生命，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而且，而且……”

　　"Come on, Jean," Vince said."You're doing what you can."

　　“别这样，吉英，”文斯说，“你做了你能做的。”

　　Cabell tugged at his beard."There is a treatment, of course." He turned to Veidt as Vince and Jean's eyes fixed on him.

　　卡贝尔捋了捋他的胡须，说：“当然了，还有治疗的办法。”他转向维特，文斯和吉英的眼睛都盯着他。

　　"I will be succinct," the Haydonite began."On my world there are devices capable of reversing the Garudan effect.'Mental illness,' as some of your disks name it, is unknown to us; it is as archaic a thing as your own smallpox."

　　“我简单点说，”这个海顿人开始讲道，“在我们的世界，有些设备可以逆转嘎鲁达人现象。‘精神疾病’，一些你们的数据中是这么叫的，但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它古老的就和你们那的天花一样。”

　　"Then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Jean said, looking up at Vince."Our work here is finished, isn't it· Garuda's liberated."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吉英说，抬头看着文斯。“我们在这的工作完成了，对吧？嘎鲁达解放了。”

　　Vince removed his hand from her waist to feel his jaw."Yes, in a way."

　　文斯从吉英的腰间收回自己的手，摸着下巴说：“是的，某种意义上。”

　　"In a way· What's that supposed to mean·"

　　“某种意义上？那是什么意思？”

　　"We've learned that the Regent is on his way to Haydon IV," Cabell told her."With what remains of his fleet, no doubt."

　　“我们已经知道瑞金特正在去往海顿4号的路上，”卡贝尔告诉吉英，“带着他剩余的舰队，毫无疑问。”

　　Jean compressed her lips."More fighting, then."

　　吉英抿紧了嘴唇：“也就是说，还要打仗。”

　　"It's not even as simple as that," Vince added.

　　“没有那么简单。”文斯补充道。

　　"Our world," Veidt said,"cannot be approached with the same tactics you employed to liberate Karbarra, Praxis, and Garuda. Haydon IV is in a certain sense beyond both conquest or liberation. And while it is true that the Invid have assumed control of our political structure, they have not in any way attempted to tamper with our lives. They could not. Haydon IV is an open world and will always remain so."

　　“我们的世界，”维特说，“不能够用你们解放卡巴拉、普拉西斯和嘎鲁达的那些相同策略来接近。海顿4号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征服或是解放的范畴。还有，虽然因维人确实已经取得了我们行政机构的控制权，但是他们并没有以任何形式来试图伤害我们的生命。他们不能。海顿4号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而且也将一直保持如此。”

　　"Couldn't we sneak through or something· I mean, isn't there a back door we could use, some way of getting to those devices without confronting the Invid·"

　　“我们不能偷偷通过或怎么样吗？我是说，有没有我们可以使用的后门之类的，某些路线可以拿到那些设备而不与因维人冲突？”

　　Veidt stared at Jean and shook his head."It is impossible."

　　维特凝视着吉英，摇了摇头：“不可能。”

　　Vince was pacing up and down, hands clasped behind his back."We've gotta ask ourselves whether it's worth the risk."

　　文斯在一旁走来走去，双手紧扣背在身后：“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是否值得冒这个险。”

　　"Whether Rick, Lisa, and Karen are worth the risk, you mean."

　　“是不是值得为瑞克、丽莎和卡尔冒这个险，你意思是说。”

　　"And Rem," Cabell added.

　　“还有雷。”卡贝尔补充。

　　Vince nodded.

　　文斯点点头。

　　"Look what you've already risked to save them," Veidt pointed out.

　　“看看为了救他们你们已经冒过的险吧。”维特指出。

　　Everyone fell silent; then Vince said,"Gather the Sentinels. We've got a decision to make."

　　大家都陷入了沉默；然后文斯说：“集合所有哨兵成员。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

　　"I will not have him here! I will not!" the Regis railed to one of her servants. Was there no escaping him· she asked herself. Even here on Haydon IV·

　　“我不要他来这里！我不要！”瑞吉斯斥责她的一名仆人。没有逃离他吗？她问自己。即使是在海顿4号这里？

　　"I'm afraid it's too late, Your Grace," the servant said, unmoved from its posture of genuflection."The Regent's flagship has already left Optera to rendezvous here with the remnants of his fleet."

　　“恐怕太迟了，夫人，”仆人说道，仍旧保持着曲膝的姿态，“摄政王的旗舰已经离开奥普特拉前往这里，与他其余的舰队汇合。”

　　"How long do I have·" she asked, whirling on the sexless creature, the tassels of her long gloves whipping about.

　　“我还剩多少时间？”她问，猛地转过身来对着这个无性别的生物，她长长触手的流须在不停地抽动。

　　"Less than one period, Your Grace."

　　“少于一个周期（注：何种时间周期待定），夫人。”

　　She dismissed the servant; when it left the room, she clenched her fists and waved them in the air."Must he stalk me·" she said aloud."Must he continue to punish me·"

　　她谴退了这个仆人；当它离开房间时，瑞吉斯攥紧了她的拳头，对着空中挥舞。“他一定是在跟踪我？”她大声地说道，“他一定是要继续伤害我？”

　　Abruptly, she turned around to regard Rem; the Zor-clone was asleep, perhaps unconscious after his sessions with the Regent's scientists from Garuda. They had cured him of the madness induced by that world's atmosphere, only to induce a more controlled state of hallucinatory dread. And then they had picked his brain. Oh, how they had picked his brain.

　　突然，她转过身来打量着雷；这个佐尔的克隆体正在熟睡中，或许是不省人事，在他与来自嘎鲁达的瑞金特手下的科学家们呆了一段时间后就这样。他们已经将雷从嘎鲁达大气所诱发的疯癫中治愈了，仅仅只激发了一种更多受控的幻觉恐惧状态。而接着他们就窃取了他大脑中的信息。噢天，他们是怎么掏空他的脑袋的。

　　For the better part of five days now the Regis had had him much to herself; hers to toy with, hers to examine-his dreams and thoughts to dissect, his memories to relive...United with him on some psychic plane, she had walked again through those fields they had walked on Optera. Old Optera, Optera before the fall. She had been able to view those times through his eyes now, and had found herself stirred. He had seen how much she wanted to emulate him, in every way; and she had seen how much he had desired her. Not her physical being, not the form destiny had wed her to, but her spiritual self-her essence. There was at one time a semblance of love there, and this discovery filled her with joy. But it was a rapture that could not survive the realities his war-hungry race had introduced into her garden; a rapture that could only endure on that etheric plane, where things cast beautiful but ultimately painful shadows...

　　对于五天中更好的部分而言，现在瑞吉斯已经拥有雷更胜于她本人；属于她的，可以用来消遣的，可以用来审视的——剖析他的梦境和想法，复活他的回忆……在某些精神层面与他结合在一起，她又再一次走过了那些他们曾经在奥普特拉走过的旷野。旧奥普特拉，失陷之前的奥普特拉。现在她已经可以透过雷的眼睛重温那些时光，内心的情感也已激荡而起。他见到了她有多么想要赶上他，在各个方面；而她见到过他曾有多么渴望她。不是她的物质存在，不是命运已经赋予她的形态，而是她的精神自我——她的本质。那曾经有过一段表象上的爱情，这个发现让她充满了欣喜。但这是一种不能幸免于他带来的战争真实的狂喜——饥饿的种族被引入了她的花园；一种仅能在灵媒层面持续的狂喜，在这里事物投射出美丽但终究痛苦的阴影……

　　Still she could hardly tear herself away from that realm, even though her self-indulgence might mean death for the clone. He was her plaything; much as she had been Zor's!

　　她仍然几乎无法将自己从那种（精神）领域中摆脱出来，即使是她的自我放任可能意味着这个克隆人的死亡。他是她的玩偶；就像她曾经是佐尔的玩偶！

　　She understood, however, that Zor had somehow meant to redeem himself by sending the Protoculture matrix far from his Masters' reach. But much of this remained unclear, muddled by what she had accessed from Haydon IV's data systems. These grand designs again: Zor, the Masters, the Invid, all locked together in some immense, unfathomable framework.

　　然而，她明白，佐尔已经用了某种方式来意图弥补自己（的作为），他将史前文化母体远远送离了他雇主所能够及的范围。但这中间多数情况仍然是不清楚的，她已经从海顿4号数据系统中获取的信息把这些搅得乱七八糟。还是这些极其重要的图谋：佐尔，机器人统治者，因维人，所有的一切都在某种浩瀚的、深不可测的架构中被紧密连接在一起。

　　Along with this mysterious blue-white world revealed by the clone's thoughts, this nexus of events, this pleroma...

　　连同克隆人思想中透露出来的这个神秘的蓝白色的星球（译注：指代地球），这种事件之间的连系，这种浑融天成（注：pleroma为基督教术语，意为基督神性的总体或充实状态。）……

　　She had yet to learn either the name of the planet or its continuum coordinates, but she now had a sense of where to begin her search. And sooner or later her sensor nebulae would locate it.

　　瑞吉斯仍然必须获悉那颗行星的名字或者是它的统一性坐标二者之一，但她现在意识到该从哪里开始她的搜寻。而且她的感应星云迟早都会找到它。

　　I will follow the nebulae, she decided all at once. I will quit this Quadrant and place myself as far from his reach as that matrix was from the Masters' evil embrace.

　　我会跟随（感应）星云，瑞吉斯突然决定。我会离开这个星区，让自己远离他（瑞金特）能影响的范围，就像（史前文化）母体远离机器人统治者的邪恶拥抱一样。

　　She found herself excited by the prospect, laughing as she overlooked Haydon IV's artificial land-and cityscapes. She could even leave some of her Children behind until the moment arrived-the moment when that blue-white world was discovered and made her own!

　　瑞吉斯发现自己为这种前景而感到兴奋了，大笑着俯瞰海顿4号的人造陆地和都市风景。她甚至可以将一些她的孩子留在身后，直到那一刻的来临——那一刻，那颗蓝白色的星球被发现了，并且归她所有！

　　She increased her size, towering up to fill the room, knowing a determination she had thought lost with love itself. Regarding Rem, she said,"Now let the Regent have his way with you, clone. Let him peer into your memories of our time together, and let him suffer for what he missed!"

　　她增大自己的身形，高耸到填满房间，想出一个她认为是无情的决定。关于雷，她说：“现在让瑞金特用他的方式处理你吧，克隆人。让他窥视你记忆中那些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让他为他未曾得到的东西痛苦吧！”

　　Miriya did not look as well as Max had imagined she might. Where was that rosy glow, that special something· Instead, she seemed wasted; baggy-eyed, bone-weary, even slightly jaundiced.

　　米莉娅看起来并不像麦克斯之前想象的那般好。（脸上）玫瑰色的红晕，还有那特别的神采哪去了？相反地，她看着消瘦了；松垂的眼睛，疲惫的筋骨，甚至有一点像得了黄疸病。

　　"It's just from my exposure to the atmosphere," Miriya told him as he carefully sat down on the edge of her cot."But Jean says everything's fine, all systems go. So smooth your wrinkled brow, my darling, and kiss me before I do something violent."

　　“这不过是暴露在嘎鲁达大气中造成的，”麦克斯小心地坐在她的小床边上，米莉娅告诉他说，“而且吉英说没什么事，一切正常。所以不用皱着你的眉头，亲爱的，亲亲我，别让我自己来。”

　　Max forced a smile and leaned into her arms; they held each other for a moment. Max patted her back and straightened up."I'm not sure I know what to feel," he confessed.

　　麦克斯憋出一个笑脸，偎依在米莉娅的臂弯中；他们彼此拥抱了一会。麦克斯轻拍米莉娅的后背，直起身来。“我不确定我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坦白地说。

　　"I know, Max. I'm just as concerned as you are about Rick and Lisa."

　　“我理解的，麦克斯。我和你一样关心着瑞克和丽莎。”

　　"Good news, bad news..."

　　“好消息，坏消息……”

　　"That's life, Max. And now Dana's going to have a sister."

　　“这就是生活，麦克斯。而且现在戴娜也将有个妹妹了。”（旁注：汗~她怎么知道自己怀的是个姑娘？）

　　Max's brows went up."Jean tell you that·"

　　麦克斯的眉毛一下竖了起来，“吉英告诉你了？”

　　"She didn't have to." Miriya caressed her belly."I can sense it."

　　“她不需要说，”米莉娅爱抚着自己的腹部，“我能感觉到。”

　　Again, Max tried to feel good about things, but the more he looked at his wife, the more anxious he became. He was about to take her hand, when someone rapped against the partition. Crysta, Gnea, and Teal asked if they could come in for a moment. The Spherisian was carrying the infant-a two-foot Baldan, although still faceted and speechless as yet.

　　麦克斯再次试图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但是他越看着妻子，就变得越焦虑。他正打算握着米莉娅的手，这时有人叩响了这个隔间的墙。克里斯塔、妮雅和缇尔问她们是否能够进来一会。史菲利思人（缇尔）正抱着婴儿——一个两英尺长的巴丹，尽管目前仍然是多晶面状态而且也不能说话。

　　"As soon as I heard the news I came down," Teal explained."I wanted you to see the infant."

　　“我一听到消息就下来了，”缇尔解释道，“我想让你看看这个婴儿。”

　　"Congratulations," Gnea said to Miriya uncertainly.

　　“祝贺你，”妮雅含糊地对米莉娅说。

　　"Hey, what about the father·" Max asked good-naturedly.

　　“嗨，不对父亲也说点什么？”麦克斯和善地问道。

　　The Praxian turned to him."Why· Did you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Miriya's condition·"

　　普拉西斯人（妮雅）转向他说，“为什么？米莉娅这个情形与你有关系吗？”

　　Max started to respond, but thought better of it, shutting his mouth and blinking stupidly.

　　麦克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还好脑子不算慢，他闭上了嘴，傻傻地眨着眼睛。

　　"When does he become smooth, like you·" Miriya was saying to Teal.

　　“他什么时候能变得光滑，像你一样？”米莉娅对缇尔说道。

　　"It doesn't. It's not necessarily a he."

　　“它不会。它没必要变成一个他。”

　　Miriya looked around uncomfortably."But I thought that Baldan...that this..."

　　米莉娅费力地察看着，“但我想巴丹……这……”

　　"It is of Baldan," Teal replied, regarding the infant analytically."But the features and what I think you call 'the sex' are ultimately left to the Shaper."

　　“它是巴丹的，”缇尔答道，“但是面貌和我想你们叫做‘性征’的东西都最终留给了塑形者。”

　　"The Shaper· You·" Crysta said, surprised, one huge paw to her muzzle.

　　“塑形者？你？”克里斯塔说，感到很惊讶，一只巨大的手掌抚在她的面具上。

　　"Who else· The young Spherisian remains faceted until smoothed by its Shaper. Soon I will de-facet it."

　　“还会是谁？史菲利思幼仔会一直保持着多晶面的状态，直到被它的塑形者平整化。一会我就要平整它。”

　　"But you'll shape him, er, it in Baldan's image, won't you·"

　　“你会把他，呃，它塑形成巴丹的样子，是吗？”

　　"Why would I do that· I am bonded with the infant now. I could just as easily shape it in my own image."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现在是我与婴儿联结在一起。我可以，比如很容易地把它塑造成我自己的样子。”

　　"But this is all that remains of Baldan," Crysta argued."Don't you want to recapture his essence· It would mean much to all of us."

　　“但这是巴丹仅有的遗存，”克里斯塔争论道，“你不想重获他的本体吗？这将对我们大家意义非常。”

　　Miriya and Gnea agreed. Max kept out of it.

　　米莉娅和妮雅也表示同意。麦克斯在一旁没有出声。

　　"Among Spherisians I am considered most attractive," Teal told them proudly."A young one could do far worse than be shaped as I am." She regarded Max and Miriya a moment."You Earthers don't even have a choice in the matter."

　　“在史菲利思人之中，我被认为是最有魅力的，”缇尔自豪地告诉他们，“一个幼仔没有比塑造成我的样子更好的了。”她打量了麦克斯和米莉娅一会说：“你们地球人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连个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No argument there." Max laughed."But maybe that's the beauty of it."

　　“那没有根据的，”麦克斯笑道，“但也许这就是它的美丽之处。”

　　Gnea made a face, astonishment in her gold-flecked eyes."So you did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妮雅做了个鬼脸，金色斑纹的眼睛中闪烁着惊讶，“所以你确实对她做了什么吧。”

　　Max looked from Praxian, to Karbarran, to Spherisian, to his own Zentraedi wife, and wondered if he could possibly explain himself.

　　麦克斯打量着她们，从普拉西斯人到卡巴拉人，到史菲利思人，再到他自己的天顶星妻子，怀疑是否能解释清楚。

　　The Zentraedi's cargo transport-named the Valivarre for Fantoma's primary-was the largest of the ships constructed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mining op. It was essentially an enormous shell, with vast featureless cabinspaces and cargo holds, and numerous launch and docking bays sized to accommodate ranks of surface mecha and outsize shuttles. Typical of the new breed SDFs-4 through 8-the Valivarre was only lightly armed and somewhat slow by galactic standards; but unlike those fortresses the ship was equipped with Protoculture/Reflex drives that enabled it to astrogate near-instantaneous folds throughout "local space."

　　天顶星人的货运飞船叫瓦利瓦号——凡托玛星的恒星，是那些为了采矿作业需要而建造的船舰中最大的一艘。它外形巨大，配有大量普通船舱和货舱，以及众多的起降隔舱，可以适应各种级别的陆基机甲和大型穿梭机。瓦利瓦号属于典型新式太空堡垒（从4号到8号）的类型，只配备了轻型武装，而且相对星系（航行）标准来说航速也有些慢；但与那些堡垒战舰不同的是，这艘舰装备了史前文化/反射驱动器，这使它可以近距导航——通过瞬时折叠穿越“本地空间”。

　　The transport was in stationary orbit over Tirol just now, off-loading the latest of Fantoma's riches to cargo shuttles, which were making runs both to the SDF-3 and to the moon's surface.

　　瓦利瓦号正位于泰洛星的定常轨道上，把最新一批凡托玛的财富（矿石）卸货至货运穿梭机，这些穿梭机将飞往SDF-3号和这颗卫星的表面。

　　On the Valivarre's bridge, Breetai was informed that one of the returning shuttles was bringing up two passengers. He arrived in the busy docking bay just as Dr. Lang and Exedore were descending the shuttle ramp.

　　在瓦利瓦号的舰桥里，布里泰被告知在一艘返航的穿梭机里带来了两名乘客。他来到繁忙的船坞舱，正碰上朗博士和爱克西多从穿梭机的舷梯上下来。

　　Lang took a look around. Under the watchful gaze of four Ghost Squadron Battloids, a dozen Zentraedi were loading the last of the monopole ore into a second shuttle. There was more noise than Human ears were meant to withstand, so he donned a pair of silencer muffs, and went on the amplibox to communicate with Breetai.

　　朗博士看了看四周的情况。在四架幽灵中队战斗机器人警惕地注视下，十几个天顶星人正在将最后一批磁单极子矿石装载进另一艘穿梭机。巨大的噪声让人类的耳膜难以承受，于是他戴上一副消声套，用扩音盒与布里泰通话。

　　"It appears that everything is in order, Commander," he said, trying to sound businesslike."But I have some matters to discuss with you regarding the transfer schedule. Is there somewhere we can talk·"

　　“看起来一切正常，指挥官，”他试着用公务性的语调说到。“但我有些事要和你讨论，关于调任时间表。有什么地方方便我们说话吗？”

　　Breetai led them out of the hold and into a small cabin-space outfitted with a Micronian commo balcony.

　　布里泰带他们从货舱出来，进入到一个配有微缩化通讯望台的小舱室里。

　　"This area is secure," Breetai told them after he had dogged the hatch.

　　“这里很安全，”布里泰尾随进舱口后告诉他们。

　　Lang got right to the point."You'll never get away with this, Breetai. What do you take us for·"

　　朗直入重点说道：“你不可能侥幸成功的，布里泰。你弄我们来做什么？”

　　The Zentraedi grinned."The fool's ore...It wasn't my intention to trick you, Lang. Only Edwards's men. As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 we are off-loading the monopole."

　　天顶星人露齿而笑：“那个傻子的矿石……不是我要骗你，朗。是爱德华兹的人。就他们而言，我们正在卸货磁单极子。”

　　"But, Commander," Exedore said,"what are you trying to accomplish· You're aware that Lang and I will have to report this."

　　“但是，指挥官，”爱克西多说，“你在试图实现什么计划？你知道我和朗将不得不报告这些。”

　　"And I fully expect you to. I ask only that you delay your report for three hours."

　　“而我完全期待着你们报告。我要的只是你们推迟你们的报告3个小时。”

　　"You're leaving!" Lang said, excited."I knew it."

　　“你要走！”朗激动地说，“我就知道。”

　　Breetai folded his arms across his chest and nodded."That's right, Doctor. We're leaving. And we're taking the monopole with us."

　　布里泰在胸前交叉双臂，点点头。“是的，博士。我们要走。而且我们会带着磁单极子和我们一起走。”

　　Lang was shaking his head."It's a mad scheme, Breetai. Edwards will hunt you down."

　　朗不停地摇着头说：“疯狂的计划，布里泰。爱德华兹会逮到你的。”

　　"Perhaps. But he'll think twice about firing on us while we have the ore aboard. Not when he learns that Fantoma's yield is exhausted, I'm relying on you to make this clear to him."

　　“也许吧。但我们有矿石在船上，他会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向我们开火的。当他获悉凡托玛的矿石生产已经枯竭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做了，我需要你们把这一点明白地告诉他。”

　　"Commander, may we enquire-"

　　“指挥官，我们可以问一下……”

　　"To search for Admiral Hunter, Exedore. I don't accept that the Sentinels have become outlaws any more than I believe the Invid Regent is dead. We know that enemy, Exedore; we engaged them throughout this sector. If he had been assassinated, his queen's troops would have already massed against Tirol and atomized it." Breetai leaned closer to the balcony railing to regard his Micronized friend."We are free of all imperatives now, Exedore. The Zentraedi will follow none but their own. Will you join us·"

　　“去找卡特将军吧，爱克西多。我不认为哨兵已经变成逃犯更甚于我不相信因维摄政王已经死了。我们了解那个敌人，爱克西多；我们曾在这里的整个星区与他们作战。如果摄政王被刺杀了，他王后的军队早就已经蜂拥到泰洛并把它撕碎了。”布里泰凑近望台的扶手向他的微缩化的朋友致意。“现在我们不受任何命令了，爱克西多。天顶星人将只追随自己的意志。你会加入我们吗？”

　　Exedore bowed his head."Commander, you honor me. But I, too, have an inner imperative."

　　爱克西多低着头说：“指挥官，我以你为荣。但是我，也有一件不方便说的紧要事情。”

　　Breetai mulled it over, then nodded."I understand, my friend."

　　布里泰深思了一会，接着他点点头：“我明白，我的朋友。”

　　Lang looked at the two Zentraedi, suddenly aware of the import the moment held. A surge of misgiving washed through him; a shaping charge he could barely sustain. His voice cracked when he spoke."To Praxis, Breetai· Garuda· Spheris· The ship you seek is small enough as to be insignificant."

　　朗看着两个天顶星人，突然意识到刚才那一刻的意思。一阵汹涌的不安冲刷过他的身体；不断增大的负荷令他难以承受。朗说话的时候声音已变得嘶哑：“去普拉西斯吗，布里泰？嘎鲁达？史菲利思？你要找的那艘船简直小到不值一提。”

　　Breetai fixed his eye on Lang."I don't believe that, Doctor. Nor do you."

　　布里泰的目光盯着朗，“我不相信，博士。你也不信。”

　　Lang rasped,"Haydon IV." She is there, something told him.

　　朗尖声地说道：“海顿4号。”她在那，有什么告诉他。

　　Exedore stretched out a hand."Doctor-"

　　爱克西多伸出一只手：“博士……”

　　"Don't ask me to explain." Was it Janice, he wondered, or some other she· It was a presence the Shaping had alerted him to, a power unlike anything he had experienced...

　　“别让我解释。”是贾妮斯吗，他怀疑，或是某个其他的她？它是一种存在，不断的增长已经警示了他，是一种不像他之前任何经历的力量……

　　Breetai regarded him for a moment."I will begin my search there."

　　布里泰打量了他一会，说：“我会在那开始搜索的。”

　　Lang nodded, weakly, wondering whether he would ever see the Zentraedi again.

　　朗无力地点点头，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再次见到这个天顶星人。

　　On Garuda, the Sentinels grouped together in the long-house to discuss their options and priorities, which meant that it was back to transpirators for almost everyone involved. Vince, Max, and Jack were so certain of where they stood that they had already had Rick, Lisa, and Karen brought up to the SDF-7. Under Wolff's and Janice's supervision, Tesla and the two Invid scientists had also been moved to the ship, along with Miriya-who was still too weak to take part in the meeting-and Teal and the Spherisian infant.

　　在嘎鲁达星球上，哨兵们聚集在长厅里，讨论他们面临的选择和事情的轻重缓急，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又回到带呼吸面罩的状态。文斯、麦克斯和杰克都很确定他们的立场，而且已经把瑞克、丽莎和凯伦带到了SDF-7上。在沃尔夫和贾妮斯的监督之下，泰斯拉和两名因维科学家也已经被带到船上，和米莉娅、缇尔以及史菲利斯婴儿一起——米莉娅仍然很虚弱，没有办法参加会议。

　　Most of Garuda was celebrating-the grieving would come later-and the wild sounds of song and dance made it all the more difficult for the group to come to any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Haydon IV option. They did find themselves united, however, on the issue of Garuda. With the Optera tree orchards in ruins, it wasn't likely that the Invid were going to have much use for the planet-especially not when their initial campaign against Garuda's inherent defenses had ended in so many deaths. But just in case the Regent decided to think along the lines of reprisals-which, Cabell maintained, was highly unlikely given the disastrous defeats the Invid leader had been suffering in other quarters-the Sentinels were prepared to leave most of their forces "onworld to complement the strength of the remaining Bioroid clones. The one Invid hive that had come through the battle reasonably intact would serve as their base. Vince and Veidt were in favor of this even though it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entinels' firepower. Haydon IV, though, was not be thought of in terms of a military campaign; they were undertaking the journey for the sake of Rick, Lisa, Karen, and Rem.

　　嘎鲁达的大部分地方正在进行庆祝，暂时远离了悲伤，狂野的歌声和舞蹈让哨兵们在关于海顿4号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发现自己确实团结起来了，无论如何在嘎鲁达的事情上是这样。由于奥普特拉果树园林成为了废墟，因维人不太可能拿这颗星球还有很多用处，尤其是在他们对嘎鲁达本土防卫力量的初始战役以如此多的伤亡收场之后不太可能。除非是瑞金特决定按照报复的方式去想——卡贝尔认为这里不太可能会造成因维领导人曾在其他星区所遭受的惨痛失败——哨兵们准备留下他们大部分的军力在星球上以补充残存生化克隆人的力量。一个在经历战斗之后差不多完好无损的因维巢穴将被用作他们的基地。文斯和维特赞同这个做法，即使它会明显削弱哨兵的火力。海顿4号的问题，不管怎样，是没有被考虑为按照一次军事作战的形式的；他们为了瑞克、丽莎、凯伦还有雷的缘故才准备开始这段旅程。

　　Once again, as someone pointed out.

　　不是第一次了，有人指出来。

　　But the Karbarrans and Praxians, in any case, chose to disregard Vince's statement. They likewise ignored Veidt and Sarna's claim that the planet had not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by the Invid presence. Haydon IV had Invid; therefore, Haydon IV needed to be liberated.

　　但无论如何，卡巴拉人和普拉西斯人选择了不理会文斯的发言。同样他们也无视了维特和莎娜的声明：那颗星球并不曾受到所在因维人的不利影响。他们认为，海顿4号有因维人；因此，海顿4号需要被解放。

　　Kami and Learna were reluctant to leave, reluctant to abandon the hin and to have to reattach themselves to life-support systems; but they agreed to see things through to their completion after Lron and Crysta reminded them of how they had left their son, Dardo, behind on Karbarra.

　　卡米和莱亚娜不太情愿离开，不愿意放弃“赫因”而被迫给自己重新套上生命维持系统。但是勒荣和克里斯塔提醒他俩，之前他们是怎样将儿子达多留在卡巴拉星球上的，于是卡米和莱亚娜同意参与直到事情完结。

　　The Sentinels were back to the core group.

　　哨兵们又回归了核心小组。

　　And they were also back to unknowns.

　　同时他们也回归了未知。

　　It was possible they might beat the Regent's fleet to Haydon IV; get in and out without incident. But it was just as likely that things would continue in the same unpredictable fashion they had grown accustomed to.

　　他们可能会打败瑞金特驶向海顿4号的舰队；来去从容，全身而退。但那只是可能，事情会以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同样不可预知的方式继续。

　　Ten Earth-standard hours later, the SDF-7 left orbit and jumped.

　　十个地球标准小时之后，SDF-7离开轨道并进行了空间跳跃。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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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it was true the Invid had been existing on the very same fruits and flowers that were rapidly turning Tesla into something not-quite or more-than Invid,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liquified plant-stuff which reached Optera was of a "pasteurized" variety, and was principally utilized as nutrient bath for the soldiers* battle mecha-Scouts, Shock Troopers, Pincer Ships, and such. By forcing himself to subsist on the pure (or the impure, in actuality), Tesla was receiving megadoses of the same stuff that years earlier had sent the Zentraedi Khyron clear over the edge of the Imperative, and into undreamed-of states of metanoia.

　　History of the Second Robotech War, volume XXXVI "Tirol"

　　尽管因维人确实一直依靠着这些果实和花朵过活——它们很快地将泰斯拉变成某种不纯粹也不出格的因维人，但必须指出，那些到达奥普特拉的液态植物原料是一种“消过毒”的品种，主要用于士兵战斗机甲的营养液，如因维侦察机、突击骑兵机、螯击机等。通过依靠这种纯正的（实际上或许也不纯正）原料来对自身催长，泰斯拉正在接受超大剂量的植物原料。早些年用同样的原料已经清除了天顶星人凯龙（内心）对训命的抵触，并令他进入了意想不到的“悔悟”（译注：基督教用语，意为心灵的改变。）状态。

　　                                ——第二次宇宙大战史，第XXXVI卷，“泰洛”





　　"I demand to know where she is!" The Regent bawled as he and his eleven-trooper elite stormed across one of Haydon IV*s ice-blue plazas, the splendors of the city lost on them.

　　“我要知道她在哪里！”瑞金特叫骂着，他和他的11个精英突击兵疾步穿过一个海顿4号的冰蓝色广场，把城市壮观的景色甩在身后。

　　The planet*s indigenous beings paid the Invid little mind, and went about their mysterious business, hovering in groups of two or three in and out of Glike*s spirelike buildings, across graceful bridges, and through parks too perfect to believe. But visitors, guests, and merchants from other worlds stopped to gaze upon the one whose race had most recently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Fourth Quadrant. A few Karbarrans even had to be restrained from running forward to mock the Regent with reminders of their recent victory."Sentinels! Sentinels!" they chanted, and succeeded for a moment in bringing the Regent around to confront them. No one, however, dared make a violent move, for beneath those very same plazas and parks lurked surprises of a decidedly punishing nature. Haydon IV had rules for citizens and strangers alike, and it enforced them without bias.

　　这颗星球上的原住民对这些因维人并不在意，各自做着他们有些神秘莫测的事情：三两成群地盘旋着，或从格莱克城锥形的建筑中进进出出，或通过雅致的桥梁，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飞行着）通过公园。但是观光客、商旅等来自其他星球的各色人等都停下来注视着因维人，这个种族才刚刚改变了第四星区的面貌。几个卡巴拉人要不是被拦着，甚至想凑上前来嘲弄瑞金特，炫耀他们刚刚获得的胜利。“哨兵！哨兵！”他们高呼着，并且有一会招致了瑞金特转身与他们对峙。但是，没有人敢做出暴力行为，在那些非常类似的广场和公园之下潜藏着由一种坚决的惩罚性自然力产生的惊人事物。海顿4号对（自己的）公民们和外来者们有着相同的法规，它强迫所有人一视同仁。

　　Glike：格莱克（城），海顿4号地名。

　　The Invid squad commander whispered as much to the Regent, while the ursine Karbarrans continued to hurl insults and imprecations. And at the same moment one of the Regis*s servants approached, offering a brief and unconvincing genuflection.

　　这些像熊一样的卡巴拉人不断地抛出侮辱和诅咒的词令，因维队长则一直在与瑞金特耳语。就在此时，一个（女王）瑞吉斯的仆人走过来，做了一个短暂且不够恭敬的曲膝礼。

　　"Your Highness," the servant said, with a condescending tone.

　　“殿下，”瑞吉斯仆人的语调高傲。

　　The Regent raised a fist."How dare she refuse to honor my arrival!"

　　瑞金特挥舞起一只拳头，“她怎么敢不来给我接风！”

　　"Perhaps, my lord," the Regent*s own lieutenant suggested,"she trembles in terror at the mere thought of your blinding presence."

　　“也许，王上，”瑞金特自己的尉官暗示他，“仅仅是想一想您眩目的容貌就已经让她害怕地发抖了。”

　　"Grovel on your own time," the Regent snarled. He fixed his wife*s servant with a gimlet stare."Where is my shameful wife· Explain this breach of protocol, worm, before I find a place for you in the Pits."

　　“拍你自己的马屁去吧（二校点），”瑞金特咆哮道。他直勾勾地盯着他妻子的仆人。“我那让人丢脸的妻子在哪？赶快解释这种背弃协议的行为，蠕虫，在我把你扔到起源坑里之前。”

　　The servant lifted its head."She is gone, Regent."

　　这个仆人抬起头，“她走了，摄政王。”

　　The Regent knew as much already, and bristled at the servant*s impertinence."I*m aware that she is gone-her flagship has left orbit. But I want to know where."

　　瑞金特已经知道了这些，而对这名仆人的无礼气得毛发都竖起来了。“我知道她走了——她的旗舰已经脱离了（行星）轨道。我要知道她去哪了！”

　　"She left no word, m*lord. Save to say that she is not expected to return."

　　“她没有留话，王上。只说她不打算回来。”

　　"Which explains your laxity." The Regent raised himself to his full height, and looked down his snout on the Regis*s creature."Perhaps I will make an example of you, grub. Now, lead me to our chambers before I forget myself...See that my pets are cared for," he said to his lieutenant as an afterthought,"and have the Sentinel prisoner brought before me."

　　“这倒是解释了你的懈怠。”瑞金特完全挺起身，越过他的长嘴低头看着这个瑞吉斯的创造物。“也许我该给你做个示范，蛆虫。现在，在我发火之前带我去我们的会客室……看看我的宠物们照看得怎么样了，”他接着又对副官补充道，“再把哨兵囚犯给我带来。”

　　Several other servants appeared to usher the Regent and his retinue to the same rooms his queen had occupied and abandoned, and along the way he could not help but take note of some of Haydon IV*s wonders. The planet was unlike anything he had ever seen, and yet there was a sense of familiarity everywhere he looked. Here, a structure that was reminiscent of Tiresia; there, a patch of forest seemingly lifted from Garuda. Spherisian crystal palaces, Karbarran factories without the dirt or stench, Praxian arabesque carvings, totems, statues, pillars, and pedestals-even some things which could only have come from Optera itself: fields of Flowers and rows of Fruit-bearing trees, all sterile to be sure, but so faultless, so exquisite in appearance.

　　几名其他的仆人出来将瑞金特和他的随行人员引导到他的王后曾经占有并抛弃的那些房间，在前行的途中他不禁注意到一些海顿4号的神奇之处。这个星球不同于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个，他所看到的每个地方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这里，有一幢建筑令人回想起泰雷西亚；那里，有一片森林仿佛移植于嘎鲁达。史菲利思的水晶宫殿；没有污垢或臭气的卡巴拉工厂；普拉西斯的阿拉伯式图样雕刻品、图腾、雕像、台柱及底座——甚至还有一些只能来自于奥普特拉自身的东西：成片的生命之花和成行的处于结实期的果树，当然都是不育的，但却如此完美，拥有雅致的外观。

　　And yet nowhere a hint of instrumentality.

　　可是这些都没有一点助益。

　　There was silence on the bridge of the SDF-7 while Wolff and Vince waited for the ship*s identification library to display its assessment. Wolff folded his arms and leaned away from the console when the data appeared.

　　SDF-7的舰桥一片沉寂，沃尔夫和文斯等待着舰上的身份数据库显示评估结果。沃尔夫双臂叉在胸前，倚靠在远离控制台的地方，这时数据出来了。

　　"Well·"

　　“嗯？”

　　"Signatures confirmed," Wolff said flatly."Invid troop carriers the Regent*s flagship. We*re too late."

　　“信号确认，”沃尔夫有气无力地说，“因维运兵舰——瑞金特的旗舰。我们来晚了。”

　　"Are they scanning us·"

　　“他们在扫描我们吗？”

　　Wolff exhaled loudly and swung to a peripheral monitor."Affirmative. But it*s low-level, cursory. Could be we*re an unknown quantity. God knows there are enough other ships docked out here."

　　沃尔夫大声地呼气，转向一个外围显示屏。“是的。不过是低水平和粗略的扫描。也许我们还是一个未知单位。谁能知道有足够多的其他船只停泊在这里。”

　　Vince had to agree; he had never seen so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classes of starship. Haydon IV was obviously all that Veidt and Sarna had been telling everyone.

　　文斯也得同意；他从没看到过如此多的不同类型和级别的星际飞船。海顿4号显然正如维特和莎娜曾告诉大家的情况一样。

　　"So what do we do, Captain-open a hailing frequency, tell them we*re just in for liberty, a little R *n* R·"

　　“那我们怎么办，舰长——开启一个呼叫频率，告诉他们我们只是为行使自由权利而来，（某术语）？”

　　Vince frowned and put a hand on the ship*s address-system stud...

　　文斯眉头紧锁，一只手放在舰船的呼叫系统按钮上……

　　"Haydon IV is an open world," Veidt was explaining in the briefing room ten minutes later."I thought I had already made myself clear on this point. The planet has never been taken by force; its defenses are legendary. There are, in the central records, references to an attempted invasion some two thousand Earth-standard years ago. Several hundred vessels were destroyed in a matter of moments."

　　“海顿4号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十分钟后维特在简报室里解释道，“关于这一点我想我已经讲清楚了。这个星球从未被武力征服过；它的防御体是个传奇。在中央档案里，提到一次约2千地球标准年之前的试图入侵的事件。几百艘船在一瞬间被消灭了。”

　　"But the Invid-" Jack started to say.

　　“但是因维人……”杰克开始说。

　　"The Invid did not engage Haydon IV*s defenses," Sarna picked up."Any who come in peace are free to stay and trade. The Invid came and 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position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but they are quite tame here. We may land in safety, but we will surely be taken into custody."

　　“因维人没有攻击海顿4号的防御体，”莎娜接过话，“任何友善的来宾都可以自由地停留和贸易。因维人来了，并且巧妙的使他们进入到拥有行政权力的位置；但他们在这里十分驯服。我们可以平安地着陆，但我们肯定会被带去羁押。”

　　"Then we can*t go in under arms," Crysta said.

　　“那么我们不能武装进入了，”克里斯托说。

　　Jack grunted."Maybe you don*t have the courage to try, but I do."

　　杰克嘟囔着：“也许你没有勇气去试一下，但我有。”

　　Lron glared at him from across the table."You dare impugn her courage· Perhaps you-"

　　勒荣在桌子那边怒视着杰克说：“你胆敢质疑她的勇气？也许你——”

　　"Stop this!" Jean interrupted."Both of you."

　　“够了！你们两个。”吉英打断道。

　　"Exactly what are these *defenses,* Veidt·" Vince wanted to know.

　　“确切点说，这些‘防御体’是指什么，维特？”文斯想弄明白。

　　"I have never seen them. As I stated, they have not been put to the test in two thousand of your years."

　　“我从未见过它们。就像我说过的，它们已经有2千地球年没有被动过了。”

　　"Come on," Jack said, looking around."Then how do we know they*re still functioning·"

　　“好了，”杰克说，一边环顾四周，“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们仍然有用？”

　　"Do you hunger to challenge them·" Sarna asked.

　　“你这么渴望去挑战它们？”莎娜问。

　　Jack returned a sullen stare.

　　杰克回应了一个愠怒的眼神。

　　Jean shook her head and snorted."So to utilize the medical facilities, we have to go in with our hands raised."

　　吉英一边摇头一边呼哧地说：“这样看来为了使用星球上的医疗设备，我们只好高举双手（投降）前往了。”

　　"Yes, straight into an Invid stronghold," Bela said.

　　“是的，直接进入一个因维据点，”贝拉说。

　　"We are given no choice," Gnea added."Our comrades will have to be surrendered. But who among us will escort them down·" The Praxian glanced around the table.

　　“我们别无选择，”妮雅补充道，“我们的（病患）同志将不得已投降（前往）。但我们当中谁将护送他们呢？”这个普拉西斯人环顾桌子的四周。

　　"I*ll go," Wolff volunteered.

　　“我去，”沃尔夫自愿报名。

　　Jean caught her husband*s eye."I will, too."

　　吉英注视着她丈夫的目光说：“我也去。”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Jack said, standing up."I*m as concerned about Karen and Rick and Lisa as any of you. But just suppose the Invid deny the request for medical help. Then they*ve not only got Karen, they*ve got you and you and whoever else is crazy enough to volunteer." He shook his head."Uh, uh. We need to find some way around this."

　　“等会，等会，”杰克站起身说，“我和你们每个人一样关心着凯伦、瑞克和丽莎。但是仅仅设想一下因维人拒绝医疗援助请求的情况。那么他们会不止抓到凯伦，他们也会抓到你还有你，还有任何足够疯狂到当志愿者的人。”他摇着脑袋。“呃，呃。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

　　"The Invid cannot deny that which is promised by the planet to all," Veidt said, loud enough to cut through all the separate arguments Jack*s objection had raised. Everyone heard the Haydonite*s remark, but the bickering continued.

　　“因维人不会拒绝被这颗行星所允诺的任何事情，”维特说，声音很大，盖过了杰克的异议所引发的不同争论。大家听到了这名海顿人的讲述，但争论还在继续。

　　"All right, simmer down," Vince told the table."Max has an idea."

　　“好吧，总结一下，”文斯向桌边的人群说，“麦克斯有个主意。”

　　"Two landing parties," the Skull ace began when everyone was quiet. He was exhausted, having spent every minute by Miriya*s side. Her condition had deteriorated after the fold to Haydon IV, and it was Jean*s thought to number her among the patients."Some of us take the four of them down; the rest of you go in unannounced to keep an eye on us."

　　“两支着陆队伍，”大家安静下来，这名骷髅中队的王牌开始发话。他很疲惫，之前一直陪在米莉娅的身边。在（SDF-7）折叠到海顿4号后，她的病情开始恶化，在吉英看来她也加入到了病患之列。“我们中的部分人带着他们4个降落；其他人悄悄潜入等待我们的指示。”

　　"It will not work, Commander," Veidt said; but Jack, Lron, Bella, and Gnea were already enthusiastic. Even Burak added his voice to the group as a show of support.

　　“这没有用，指挥官，”维特说；但杰克、勒荣、贝拉和妮雅已经满怀热情。甚至连伯拉克也加入进来，随声附和以示支持。

　　"The* planet*s defenses will detect you," Sarna tried to warn them."We*ll have to risk it," Vince answered her.

　　“星球的防御体会探测到你们，”莎娜试图警告他们。“我们必须冒险，”文斯回答她。

　　And the plan was put to a vote.

　　接着这个计划被付诸表决。

　　Jean and Wolff had already volunteered, and now Max and Vince and Cabell joined them. Veidt and Sarna would escort them. Jack, however, insisted that Karen*s cause would be better served by his doing something more than crying by her bedside; so he opted for the second team. Burak, Kami and Learna, Bela, Gnea, Lron, and Crysta threw in with him. Janice was undecided until the last minute; then she allied herself with Jack*s group-on one condition: that they take Tesla and the two Invid scientists along with them.

　　吉英和沃尔夫已经自愿前往，现在麦克斯、文斯和卡贝尔加入到他们一起。维特和莎娜将陪同他们。而杰克坚持认为他得做点什么会更有助于凯伦当前的境遇，而不是在她床边哭鼻子；因此他选择了第二支队伍。伯拉克、卡米、莱亚娜、贝拉、妮雅、勒荣和克里斯托加入到他这一边。贾妮斯直到最后一刻还在犹豫；然后她决意加入杰克的队伍——但有个条件：他们得带着泰斯拉和两个因维科学家和他们一起去。

　　"He did help out back on Garuda," Jack was willing to concede."But I still don*t trust him."

　　“他确实在嘎鲁达撤退时帮上了忙，”杰克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我还是不相信他。”

　　"I don*t either," Janice said."I*d just like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if Tesla and the Regent came snout-to-snout."

　　“我也是，”贾妮斯说，“我只是想看看如果泰斯拉和瑞金特猪嘴对猪嘴碰面会发生什么事。”

　　Only Wolff heard Burak*s gasp; but he didn*t think anything of it.

　　只有沃尔夫听到了伯拉克倒吸一口气；但他并不以为然。

　　"Breetai and his Zentraedi are traitors and criminals," T. R. Edwards told the council, positioning himself where he was certain the cameras would close in on his polished skullplate and furious expression."They*ve stolen the very thing we need to return to Earth, and thereby condemned our world to defeat at the hands of the Robotech Masters." He swung around and walked angrily back to his seat, facing the audience now."Some of you a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is the Zentraedi*s way of avenging themselves on the RDF. But I suspect they have an even darker purpose in mind. It*s my belief that Breetai means to band together with the Sentinels and form a cartel to take control of the spaceways.

　　“布里泰和他的天顶星人都是叛徒和罪犯，” T•R•爱德华兹向议会讲道，他摆好位置使镜头能完整地拍到他锃亮的头套和暴怒的表情。“他们偷盗了我们返回地球所需要的东西，也因此宣告了我们的世界（二校点：远征的部队？）落败于机器人统治者之手。”他转过身愤怒地走回座位，面向听众。“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想，这是天顶星人为他们自己向太空堡垒防卫军复仇的方式。但是我怀疑他们心里有一个更为黑暗的企图。我相信布里泰是想和哨兵联合起来，构成一个（政治）联盟来控制航路。”

　　"And with the Invid Regent dead and our own forces stranded, there will be little to stop them from putting their plans in motion-unless we take quick and decisive action against them. For this reason, I*m asking for the council approval of my request for the four ships that comprise our new flotilla. The Zentraedi must be hunted down and destroyed!"

　　“再加上因维摄政王的死和我们自己军队的进退两难，这将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实行他们的计划——除非我们对他们采取快速和决定性的反击行动。出于这个原因，我现在请求议会批准我对组成我们新舰队的四艘舰船的（授权指挥）要求（译注：是指SDF-3~SDF-6吗？）。这些天顶星人必须被猎杀和摧毁！”

　　There were conflicting reactions from the crowd, all of which Senator Longchamps silenced with three determined gavel blows."The council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continued outbursts," he warned the audience."If this occurs again, I*m going to order the room cleared. Now," he said, turning to Edwards,"the council appreciates the generals*s concern, but there are a few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He consulted his notes, then said,"Mr. Obstat·"

　　人群起了反应，产生了（不同意见的）冲突，隆尚议员用议事槌敲了三下让一切安静下来。“议会不能容忍这些不休的喧哗，”他警告听众，“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要命令清理房间了。现在，”他说，转向爱德华兹，“议会很赞赏将军的担忧，但还有一些观点需要进行讲演。”他参考了一下笔记，然后说“奥博斯坦先生？”

　　"Isn*t it true, General, that action of the sort you propose could quite possibly jeopardize the very ore we*re so desperately in need of·"

　　“是不是真的，将军，你提到的这类行动将完全可能危及到我们如此迫切需要的矿石？”

　　Edwards stood up."Do you propose to let them have it, then·" he asked evenly.

　　爱德华兹站起身。“那么你建议让他们拥有它？”他平静地问。

　　"We don*t know why they took it in the first place," Justine Huxley argued."I for one am not convinced that they mean to do as you suggest-band together with the Sentinels and embark on some sort of transgalactic campaign. Can*t we simply continue to mine ore until the Zentraedi make their demands known to us·"

　　“首先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带走矿石，”贾丝廷•赫胥黎争论道，“以我为例，我不确信他们打算像你所说的那样做——与哨兵联合起来从事某种穿越星际的军事活动。难道我们不能在天顶星人告诉我们他们的要求之前，简单地继续开采矿石吗？”

　　Dr. Lang spoke to that."I*m afraid that Fantoma has yielded up the last of its monopole ores. Only trace quantities remain, and further mining is hardly justified at this stage."

　　朗博士回应道：“我恐怕凡托玛星已经产尽它最后的磁单极子矿了。只剩微小的存量，在眼下进一步开采很难说是有效的。”

　　"What about our reserves, Doctor, here and on Tirol," Harry Penn asked."Don*t we have enough to repair the fortress*s fold systems·"

　　“我们的储量怎么样，博士，包括这里的和泰洛的，”哈利•潘问道，“我们没有足够修复堡垒折叠系统的矿石吗？”

　　"Unfortunately not," Exedore asserted."The...stolen ore represented more than three months of mining. It is crucial to our goals."

　　“很不幸没有，”爱克西多宣称，“那……那些被盗的矿石据说超过3个月的采矿量。它对于我们的目标至关重要。”

　　Edwards waited for the gasps and buzzing in the room to subside."With the council*s indulgence, I have reason to question Dr. Lang and Ambassador Exedore*s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It*s no secret to the RDF that both of them have special interests in furthering the Sentinels* cause-"

　　“在议会的特许下，我有理由质疑朗博士和爱克西多大使对于形势的评估。在RDF众所周知他们都对哨兵的主张有着特别的兴趣——”

　　Longchamps banged his gavel."General, I must caution you to refrain from using this session to cast aspersions on any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Is that understood·"

　　隆尚敲响了他的槌子，“将军，我必须警告你不可以利用这次会议抛出诽谤任何议会成员的言论。明白了吗？”

　　The cameras tracked in to catch Edwards*s stiff and silent nod.

　　镜头在追踪，捕捉到爱德华兹僵硬且沉默的点头。

　　In Edwards*s chambers aboard the SDF-3, where she was watching the proceedings, Minmei got up to fix herself another drink. Lang*s face was on-screen when she returned to the edge of the bed.

　　在SDF-3号上爱德华兹的房间里，也是她观看会议进程的地方，明美起床又给自己倒上一杯。当她回到床边时，朗的面孔正出现在屏幕上。

　　"That*s true, Senator," the Robo-wiz was saying."Exedore and I were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the material offloaded from the Valivarre was a type of *fool*s ore,* if you will. We immediately reported this to General Edwards-"

　　“确实如此，参议员，”这个机器人技术奇才（朗博士）说道，“是爱克西多和我首先发现从瓦利瓦星系卸货的原料是一种“白矿石/冒牌矿石”，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叫。我们立即向爱德华兹将军报告了这件事。“

　　"After that ship had folded out of Tirolspace, Doctor," Edwards barked.

　　“是在那艘船已经折叠出泰洛空间之后，博士，”爱德华兹咆哮道。

　　"General Edwards," Longchamps cut in,"weren*t some of your own Ghost Squadron aboard the Valivarre supervising the transfer·"

　　“爱德华兹将军，”隆尚插话道，“不是有一些你自己的幽灵中队（战机）在瓦利瓦监督调运吗？”

　　Minmei saw Edwards*s face drain of color; the cameras captured the fury in his single eye."I*m certain that those brave men were killed, Senator."

　　明美看见爱德华兹的脸变得苍白；镜头捕捉到了他那只独眼中表露的愤怒。“我很肯定那些勇敢的军人都被杀了，议员。”

　　The cameras cut to Lang."Council members, I can personally attest to the presence of the general*s men. And Exedore and I both found them very much alive."

　　镜头切换到朗博士，“议会成员们，我可以亲自证明这些将军的部下在场。而且爱克西多和我都看到他们好好地活着。”

　　Minmei sipped her drink, anticipating Edwards*s comeback; he didn*t surprise her.

　　明美抿着她的酒，预计着爱德华兹的反驳；他（这样）并不令她吃惊。

　　"Yes, and exactly what motivated you and the ambassador to shuttle up to the Valivarre, Doctor·"

　　“是的，确切地说是什么促使你和这位大使飞到瓦利瓦去的，博士？”

　　"We were merely going over the transfer schedule with Commander Breetai-"

　　“我们不过是去和布里泰指挥官查对调运进度表——”

　　Minmei touched the remote and the screen went blank. She drained her glass and thought, A few more of these and I*ll be too numb to care. And numb was just what she was after. She had lost her friends, her faith, her voice, any sense of purpose she might have once called her own. Rick, Lisa, Janice, Dr. Lang, Jonathan...And lately she had even been thinking about Kyle. She wasn*t sure why, but guessed tha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Edwards and the control he had begun to assert over her. She imagined she saw a curious pattern at work that coupled Rick and Lynn-Kyle, now Jonathan Wolff and Edwards-some slide into self-abuse when she came too close to genuine love and commitment. Property, she thought in disgust. That was how she was beginning to view herself. Her voice co-opted by the RDF, her dreams destroyed by war, her will at the mercy of men who wanted nothing more than to rule and possess her, body and mind.

　　明美按下遥控器，屏幕变空白了。她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一面想：再多来一点我就会变得麻木不能自理。而麻木正是她所寻找的。她失去了她的朋友、她的信仰、她的歌声，以及那些她可能曾经认为是自己特有的追求。瑞克、丽莎、贾妮斯、朗博士、乔纳森……而最近她甚至一直在回想凯尔。她不确定为什么，但是猜测与爱德华兹和他已经开始宣称对自己的支配有关系。她想象中自己看见了一幅古怪的活的图案，瑞克和林凯都在，而现在是乔纳森•沃尔夫和爱德华兹——当她过于靠近真正的爱情和承诺时，有些不知不觉地陷入自责。（私人）财产，她觉得令人厌恶。这是她开始审视自己的方式。她的声音被RDF征用，她的梦想被战争毁灭，她的意志任由一个男人摆布，这个人所要的不过是支配和占有她，她的身体和心灵。

　　Numb, comfortably numb, she told herself...

　　麻木，安逸的麻木，她告诉自己……

　　Thirty minutes later the door hissed open and Edwards strode into the room, grinning evilly. Minmei realized she had dozed off, and, startled now, she began to back herself onto the bed. Edwards leered at her, perhaps thinking she was toying with him, and came down on top of her, elbows supporting his upper body. She pressed her hands against his chest and said,"Please..."

　　30分钟后，门嘶的一声开了，爱德华兹大步走进房间，邪恶地咧着嘴笑。明美意识到她刚才打了一会瞌睡，而现在惊醒了，于是仰面躺在床上。爱德华兹不怀好意地看着她，也许他以为明美在和他调情，便俯身凑到她的上面，用肘支撑着上半部身体。明美用双手抵住他的胸口，说：“不要……”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he asked, face-to-face with her.

　　“你怎么了？”爱德华兹与明美面对面地问道。

　　"I*m just...confused." She tried to roll out from under him, but his arms held her fast.

　　“我只是……有点困惑。”明美试图从他身下翻身出来，但爱德华兹的手臂把她搂得紧紧的。

　　"Oh, no, you don*t," he told her, bringing his mouth hard against hers-a kiss he liked to think passionate, but one she felt was simply rough."The council gave their okay."

　　“噢，不，你不用这样，”爱德华兹告诉明美，并把嘴狠狠地压在明美嘴上——一个在他看来充满热情的吻，而只让明美觉得极其粗鲁。“议会同意了。”

　　"W-what does that mean-that you*re going to-"

　　“什，什么意思，你是要……”

　　"Precisely that," he said, rolling off her onto his back.

　　“正是如此，”爱德华兹说到，一边从明美身上翻开身躺在床上。

　　He gazed at the ceiling and laughed."First the Zentraedi, then the Sentinels." He looked over at her.

　　他盯着天花板笑道：“先是天顶星人，然后是哨兵。”爱德华兹打量着她。

　　Minmei was aghast, gaping at him; he had his right hand curled tightly around her left wrist.

　　明美吓呆了，张口结舌地看着他；爱德华兹用他的右手紧紧地握住明美的左手腕。

　　"When this is over I want you to marry me."

　　“当这一切结束时我要你嫁给我。”

　　Her right hand flew to her face."What!"

　　“什么！”明美（吃惊地）用右手掩住脸。

　　"It*ll be just like the Hunters* wedding," he said, as though thinking aloud."Except it*ll be you and me, and the destination won*t be Tirol, but Earth." His grin was still intact.

　　“婚礼将会像卡特夫妇的一样，”爱德华兹说，仿佛在自言自语。“只是换成了你和我，并且目的地不会是泰洛，而是地球。”他还是那样咧着嘴笑着。

　　"And the mission won*t be for peace, but for war!" she screamed at all once, yanking her arm away.

　　“而且它的使命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战争！”明美一下子尖叫起来，猛地把手臂抽出。

　　Edwards sat straight up as she made a move for the door."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Minmei!"

　　她向门口跑去，爱德华兹坐起身问：“你在说什么？明美！”

　　She was slightly drunk and clumsy even through her fear and shock; she bumped against a table, sending some tapes to the floor, crashed against the bulkhead, fumbling for the door release.

　　在恐惧和震惊之中，明美显得有些踉跄和笨拙；她先碰到桌子，把一些带子弄到地板上，接着撞向舱壁，摸索着找门把手。

　　"Minmei!" he yelled again, more harshly than before.

　　“明美！”爱德华兹又更加严厉地大叫一声。

　　He was angry now and she was panicked. She left the room and ran barefooted along the ship*s corridor. She heard someone behind her as she entered the elevator and swung around; but it wasn*t Edwards. It was a VT pilot, wearing his helmet, oddly enough, a tall and slender bearded man she thought she had seen before. He was regarding her bare feet and disheveled appearance. She forced a trembling, smile, pushing and patting her hair back in place.

　　他现在很生气，而明美则惊慌失措，她离开了房间，光着脚向船舱的走道里跑去。当进入升降梯转过身来的时候，她发现（注：二校点）有人跟在身后；但那人不是爱德华兹。是一名变形战机飞行员，带着头盔，最奇怪的是，这个瘦高的留胡子的男人她觉得以前在哪见过。这个人打量着明美的光脚丫和凌乱的外貌。明美勉强露出一个颤抖的微笑，把头发向后整理好。

　　"Troubles·" he said.

　　“有麻烦了？”飞行员问。

　　"Yes," she told him, surprising herself.

　　“是的，”明美不经意脱口而出。

　　"Anything I can do·"

　　“我能做点什么？”

　　"I need to get back to Tiresia. Are any shuttles leaving soon·"

　　“我需要回到泰雷西亚。一会有穿梭机出航吗？”

　　"I*ll take you myself," he said after a moment.

　　“我会自己带你去，”飞行员顿了一会儿说。

　　It made her laugh."What-in an Alpha· I don*t know...

　　明美笑了，“什么——在阿尔法战机里？我不知道……”

　　"I*ll take you wherever you want to go."

　　“你想去哪我就带你去哪。”

　　She stared at him, wondering why she was ready to believe him."How about Garuda or Haydon IV...uh,666-60-937·" she asked, reading the pilot*s REF service number from his helmet.

　　明美盯着这个飞行员，很惊奇为什么自己会打算相信他。“那嘎鲁达星或者海顿4号怎么样……呃，666-60-937？”她一边问，一边读着飞行员头盔上的太空堡垒远征军（REF）勤务编号。

　　"Long trip," he told her. But he didn*t laugh, didn*t think she was putting him on.

　　“长途旅行，”飞行员对明美说。他没有笑，也没有认为明美在逗他（注：二校点）。

　　The elevator doors opened. The pilot extended his hand and Minmei allowed herself to take hold of it.

　　升降梯的门打开了。飞行员伸出手，明美主动握住了它。

　　"A simulagent, a simulagent," Tesla mumbled, stuffing the last of Garuda*s Fruits into his mouth."I*ve been tricked-tricked!"

　　“一个替身，一个替身，”泰斯拉嘟囔着，一面把最后一个嘎鲁达水果塞到嘴里。“我被骗了——被骗了！”

　　The two scientists the Sentinels had captured from Garuda backed themselves toward what they hoped would be a safe corner of the dimensional fortress*s hold, certain that Tesla*s ingestion of the mutated Fruits from that infected world had driven him half mad. First there was all that nonsense about the Regent being dead, and now this talk of simulagents and assassination.

　　那两个被哨兵们从嘎鲁达星抓来的因维人科学家，背靠向这艘时空要塞（译注：SDF即Super Dimensional Fortress，字面意义超时空要塞，此处指SDF-7号，哨兵母舰）的货舱的一角，似乎觉得这样会安全一点。他们很确信泰斯拉因为摄取来自被感染世界的变异水果而使他自己变得半疯半癫。先是那些关于瑞金特已经死了的胡话，而现在又是这些什么替身和暗杀的言论。

　　"Has he been doing this everywhere you*ve been·" one of the Invid asked Burak in the lingua franca.

　　“他在你们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这样（歇斯底里）吗？”一个因维科学家用通用语（译注：不同语种生物之间的交流语言，又作混合语）问伯拉克。

　　"Only on Karbarra, Praxis, and Garuda so far," the Perytonian devil said in low tones, shrugging."I suppose his killing the Regent was nothing but an imagining, then-"

　　“到目前为止，只是在卡巴拉、普拉西斯和嘎鲁达这样，”这个长得像恶魔的（译注：Burak，the devilish-looking Perytonian，CHAPTER ONE）佩里顿人耸耸肩，用低沉的语调说道，“我猜他把瑞金特杀掉了只不过是一个幻想，所以——”。

　　"An imagining!" Tesla had heard Burak*s whisper and swung around to the three of them, monstrous in his anger."He knows that I tried, he knows that I*m out to usurp his throne...And I shall have it, do you hear me·! Tesla will rule!"

　　“一个幻想！”泰斯拉听到了伯拉克的低语，愤怒异常地向他们3个转过身来。“他知道我干了什么，他知道我公开侵夺他的王座……我应该得到它（王座），你们听到了吗？！泰斯拉将获得统治权！”

　　"He*s going to get us all sent to the Pits," one of the scientists groaned."We won*t be repatriated-we*ll be devolved!"

　　“他要把我们都送到起源坑去（译注：the Pits/ Genesis Pits，起源坑，CHAPTER ONE），”一个因维科学家叹息道，“我们不会被礼送——而是被押送！”（二校点：直译没看出遣返和移交有什么区别）

　　Something, some force, suddenly brought Tesla to his feet. Tesla*s skin was rippling, muscles and sinews contorting beneath the flesh as though his internal systems were rearranging themselves, reconfiguring. An aura of light was swirling around his head, throwing rainbow colors across the ceiling, bulkheads, and floor of the hold. His head was listed, neck stretched out, mouth agape in a kind of silent scream. Burak stood rooted to the floor, astonished as he watched the Invid begin to lose stature and bulk,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esla*s neck, head, arms, hands, and feet reshaped themselves. The two scientists had buried their heads against one another, but Burak was too awed to summon the will even to look away. He saw then what the Fruits were after, the final form they tried to birth, and he could hardly believe his eyes, much less grasp what such a transformation meant. For the shape was a humanoid one-like that of Jack Baker or Gnea or Rem.

　　某个东西，某种力量，突然令泰斯拉站了起来。他的表皮泛起阵阵褶皱，皮肤下的肌肉和肌腱扭曲着，好像他的身体内部系统在重新排列和重新装配一样。有个光环在他的头部盘绕，投射出五彩的颜色，映照在货舱的天花板、舱壁和地板上。他的头被拉直了，脖子撑长，嘴像某种无声的尖叫般张开。伯拉克呆呆地站着，被他看到的景象惊呆了：这个因维人开始无法维持其身材和体形，而与此同时他的脖子、头、手臂、手掌和脚都在重新塑形。两个科学家已经（害怕地）把头互相埋在一起，而伯拉克因为太恐惧甚至无法振作意念让目光移开。他看到了这些水果带来的后果，以及它们设法孕育的最终形态。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更无法理解如此的（形态）变化意味着什么。（泰斯拉的）这个体形具有人的特点——就像杰克•贝克或是妮雅或是雷一样。

　　Tendrils of energy were whirling around Tesla, reaching out to Burak where he stood. They danced between his horns and sent a downward rush of paralyzing light through the top of his head. Tesla*s eyes were fixed on his as something beyond language coursed between them. Burak stiffened, as a cold fire engulfed his heart. He bellowed, and Janice came rushing through the hatch.

　　众多能量卷须在泰斯拉周围转动着，伸展到伯拉克站的地方，它们在他的触角间舞动，并且从他头顶发出一道向下的使人瘫痪的光流。泰斯拉的双眼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好像有什么超出语言之外的东西在他们之间流通。伯拉克僵在那里，仿佛一股寒气袭来吞没了他的心。他吼叫起来，然后贾妮斯快速跑进了舱门。

　　She had been outside listening to their muffled exchange, and though baffled by the sudden silence, she had not wanted to risk tipping her hand. Burak*s animallike wail had changed all that, but now she couldn*t see what was happening. Something or someone was throwing blinding, colored light across the hold. She could make out Burak and the two shadowy shapes of the Invid scientists behind him, but Tesla was concealed by the dazzling prismatic intensity, seemingly at the center of it. She brought her hands to her face, trying to shield her eyes, and all at once the light was gone. Tesla was on the floor, flat on his back.

　　（之前）贾妮斯一直在外面听着他们模糊不清的言语交流，尽管对突然之间的安静有些困惑，但她还没想要去示意她也在这。伯拉克那动物般的哀号改变了这一切，但现在她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情。某种东西或某个人正在货舱对面抛射出眩目多彩的光线。她没法辨认伯拉克和他身后两个因维科学家朦胧的身形，而泰斯拉则被耀眼的多彩光亮湮没了，仿佛他正处在光亮的中心。贾妮斯用双手掩住脸，试图遮挡眼睛，但突然间光线消失了。泰斯拉平躺着倒在地板上。

　　She rushed over to him; he was alive, but his breathing was labored. And something else: he looked different. His snout was shorter, his head more defined, his hands and feet more humanoid than reptilian. His skin was a pale green, waxy and smooth.

　　贾妮斯连忙向他跑过去，泰斯拉还活着，但呼吸很吃力。此外还有点别的：他（外表）看起来不同了。泰斯拉突出的嘴变短了，头形更容易分辨，他的手和脚更有人的特点而不是爬虫的。他的皮肤呈苍绿色，蜡质而光滑。

　　"What happened to him·" Janice asked, turning around to Burak.

　　“他出了什么事？”贾妮斯转向伯拉克问到。

　　The Perytonian stared at her."I...I..."

　　佩里顿人瞪着她（支吾着）：“我……我……”

　　Janice took him by the arms and shook him."What happened·"

　　贾妮斯抓着伯拉克的双臂摇晃着他：“发生了什么事？”

　　Burak cleared his head and gave her a blank look. He reached up to feel his horns, then regarded Tesla for a moment."I think he ate too much."

　　伯拉克整理了一下思绪，面无表情地看着贾妮斯，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触角，然后打量了泰斯拉一会，说：“我想他吃得太多了。”

　　The Regent sat slumped in his throne, feeling as though some great weight had been placed on his chest. It was a mistake for him to have viewed the recordings of the Regis*s nostalgic lovefest with the Zor-clone, a terrible mistake. Looking for guilt, for some sign of regret, he had found only love, genuine and unfulfilled. And he began to wonder if he hadn*t been wrong in not following her lead when there was still time; when she had pleaded with him to allow himself to be evolved. But he had been stubborn about it, hurt, unforgiving, and now she was lost to him. He had seen, too, the Zor-clone*s memories of a world far removed from Optera and Tirol*s strife, linked somehow to the Protoculture matrix planet was anything more than Zor*s fanciful imaginings· Besides, he had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Regis had gone off in search of that very world, and he would know if and when she found it. No, what he needed was accurate data, data the clone had not yet surrendered up to Haydon IV*s mind-probe devices. Perhaps, he thought, it would have to be conjured from the clone, the way Zor had conjured Protoculture from the Flowers of Life.

　　瑞金特消沉地坐在宝座上，感觉胸口被巨大的重量压迫着。观看瑞吉斯与佐尔克隆体之间旧时恋情的录影对他来说是一个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没有所期待的内疚感，或一丝悔恨的痕迹，他找到的只有爱，真实的无法兑现的爱。瑞金特开始怀疑，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当瑞吉斯恳求他同意进行自我进化的时候，如果他没有错误地违背她的领导将会怎样。但他却固执地这样做了，令人受伤且无情，结果现在他失去了她。另外，他看到了佐尔克隆体关于某个世界的记忆，它远离奥普特拉和泰洛的冲突，并以某种方式连接到史前文化母体的行星，而这并不是佐尔虚幻的想象吧？而且，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瑞吉斯已经离开去寻找那个特别的世界，他想知道瑞吉斯是否找到以及何时找到它。不，他需要的是准确的数据，是那个克隆人没有释放给海顿4号精神探测器装置的数据。也许，他想，这（数据）可能得从那个克隆人身上“唤起”，就像佐尔当初从生命之花中“唤起”史前文化一样（注：二校点）。

　　In the meantime, however, his empire was crumbling. Garuda had fallen to the Sentinels, depriving the Invid of the Fruits needed for the mecha nutrient baths. And Tesla was still unaccounted for-although at times the Regent thought he could actually feel the traitor*s bloodlusts reaching out for him.

　　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帝国正在崩溃。嘎鲁达已经被哨兵攻陷，这使因维人丧失了机甲营养液所需要的（嘎鲁达）水果。而且泰斯拉仍然下落不明——尽管不时地瑞金特认为他能够切实感受到这个叛徒伸向他的杀戮欲望。

　　Much the way he felt at the moment. Even his pets seemed stricken by the same lassitude. He overcame his mood somewhat when a servant entered to announce that an important message had been received. But it was the lieutenant*s words that brought the Regent back to life.

　　此刻他也感到有些崩溃。甚至他的宠物们也同样无精打采，看起来像病了一样。瑞金特稍微收拾了一下心情，一个仆人进来声称收到了一条重要信息。而正是这名副官的话让他回过神来。

　　"The Sentinels! Here·"

　　“哨兵！在这里？”

　　"Yes, m*lord. They are requesting permission to land. Four of their number are in need of treatments apparently only Haydon IV can provide. They are seeking a truce by way of surrender."

　　“是的，王上。他们正请求着陆许可。他们中的4个需要治疗，显然只有海顿4号可以提供。他们正通过投降的方式寻求一份停战协定。”

　　The Regent shot to his feet."This is a dream!"

　　瑞金特猛地站起来：“这是一个梦！”

　　"No, m*lord."

　　“不，王上。”

　　The Regent stood motionless for a moment, then laughed."Here! Of course they would surrender here, where to fire first means certain death." He reached up to feel his swollen cowl."However..."

　　瑞金特站着不动好一会，然后笑了。“在这！在这里他们当然要投降，率先开火必然意味着死亡。”他伸手抚摸着他臃肿的外袍，说：“不过……”

　　The lieutenant waited while the Regent paced in front of his throne."Yes, yes, it could work." He swung around."Inform the Sentinels that we accept their terms. And bring the Zor-clone to my chambers. I will put it to him simply: the matrix for the lives of his comrades. What could be more just·"

　　副官等候着，瑞金特走到他的宝座前面。“是的，是的，这样可行。”他转过身来说，“通知哨兵，我们接受他们的条件。还有把那个佐尔克隆体带到我的会客室。我会直接告诉他：用母体换他同志们的性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公平吗？”

　　"May the Great Shaper Haydon watch over you this day," Teal told the shuttle group from the balcony in the SDF-7*s launch bay.

　　“愿伟大的塑造者海顿守护你们（这一天），”缇尔从SDF-7号发射区的瞭望台上对（准备出发的）行动组说。

　　Vince, Cabell, Max, and the others saluted their friends as the hatch sealed itself. In a moment the shuttle*s attitude jets flared, and the craft began to descend toward the green and silver crescent that was Haydon IV.

　　船舱的门徐徐关上，文斯、卡贝尔、麦克斯等人向他们的朋友们敬礼致意。不一会儿，穿梭机的姿态喷射器向外展开，这艘飞船开始向着银色和绿色交织的月牙状星球——海顿4号下降。

　　The second group numbered twelve, including the three Invid-one in each of the three armored Alpha Veritechs. Jack had a no-nonsense air about him as he strapped into the forward cockpit of his mecha. Bela was behind him; Gnea, Kami, and one of the scientists in the Beta module. Janice was piloting the second VT, with Burak in the copilot*s seat, and Lron and Tesla in the Beta. The third VT held Learna, Crysta, and the second scientist. Jack had taken one last look at Rick, Lisa, and Karen before they had been moved into the shuttle, and the sight of their slack, colorless faces was with him now as he engaged the Alpha*s thrusters and maneuvered the ship out of the launch bay. The SDF-7*s human and XT crew had been instructed to keep the fortress clear of the Invid fleet, but in close enough proximity to Haydon IV*s surface to eliminate any threat of an enemy sneak attack.

第二行动组有12人，包括3架全副武装的阿尔法变形战机，每架战机上携带一名因维人。杰克在自己战机的前驾驶舱座上系好固定带，一副严肃的样子。妮雅、卡米和一名因维科学家在战机的贝塔模块舱中。贾妮斯驾驶着第二架变形战机，伯拉克坐在副驾驶位，勒荣和泰斯拉在贝塔机中。第三架变形战机装载着莱亚娜、克里斯托和第二名因维科学家。在瑞克、丽莎和凯伦被转移到穿梭机上之前，杰克看了他们最后一眼，现在他正使用阿尔法的推进器操作战机离开发射区，脑海中却一直浮现着三人虚弱苍白的面容。SDF-7上的人类和非人类船员已经得到指示要让战舰摆脱因维舰队，但需要和海顿4号表面保持足够接近，以便消除敌人发动偷袭的威胁。

　　译注：一共12人乘3架VT，1号机4人；2号机4人；3号机3人？根据前文漏掉了贝拉，这几个人中间谁会开VT？

　　Veidt and Sarna had done their best to convince the Sentinels to abandon their plans for an unannounced approach, but Jack and the rest were determined to give it a try. Besides, it wasn*t like they were going in with weapons blazing. Their approach would be a gentle one, Jack had insisted; a simple landing in the forests west of the planet*s principal city. Surely, three small mecha weren*t going to touch off Haydon IV*s legendary (and somewhat questionable) defenses.

　　维特和莎娜已经尽力去说服哨兵们放弃悄悄潜入（海顿4号）的计划，但杰克和其他人还是决定要做一次尝试。除此之外，不能像他们那样明显地带着武器过去。但杰克一直坚持，他们的进入方式会很友好的；不过是在行星首要城市以西的森林地带简单着陆而已。毫无疑问，3架小型机甲还不至于触发海顿4号那传说中（还有些可疑）的防御体。

　　It is merely intent, Veidt had tried to tell them.

　　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维特已经试图和他们解释过了。

　　Jack heard the words surfacing in his thoughts, and made an effort to push them from his mind. In a moment he would be able to discern details of the planet*s surface topography. It was bound to be an extraordinary sight-an entire world reconfigured to conform to the demands of its inhabitants.

　　（此刻）杰克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维特的）这些话语，他努力把它们从脑子里清除掉。不一会他就能亲眼目睹行星表面地形地貌的细节了。这一定会是一番非同寻常的景象——整个世界都是按照居住者的需求而重新构建的。

　　Jack found himself wondering about the guiding intelligence behind such a feat.

　　杰克为打造这一壮举的引领性才智而感到惊奇（二校点）。

　　Then he began to notice that the forest they had chosen as landing zone, was, well, moving-sliding east to west across the variegated landscape like some sort of by-pass door. And something very bizarre was rising up at them from the space that forest had vacated...Swirling vortices of energy, radiant silken scarves riding Haydon IV*s savage updrafts.

　　接着他开始注意到，他们选作着陆地点的森林，好吧，正在移动中——从东向西滑行，穿过（色彩）斑驳的像某种旁路门般的地貌。而且某种非常奇异的东西正在从森林（移动）所腾出的空间中向他们升起……弯曲盘绕的能量漩涡，依托海顿4号猛烈上升气流（而来）的柔软光亮的（能量）丝带。

　　Jack sent a telepathic plea to the planet: We*ve come in peace. We*ve come in peace!

　　杰克在心里向行星（海顿4号）祈求着：我们带着善意而来。我们带着善意而来！

　　（END）




《轮回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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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堡垒:《轮回的终点》，太空堡垒系列第18本，Jack McKinney1989年版权所有。来源[太空堡垒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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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eighteenth book of the series, concludes the Robotech saga. The story now spans five decades, from 1990 to 2040 or thereabouts, save for a period of "lost years," covering the rise of Monument City and the Army of the Southern Cross, an account of which may yet see the light of day. Some of this material is in fact already being covered by other sources.

　　作为系列丛书的第18本，《轮回的终点》的出版给了太空堡垒传奇一个完整的结局。除去“遗失的岁月”这段时间，整个故事跨度50年，从1990年开始到2040左右结束，包括纪念城的崛起和南十字军，从而全部年表就出现了。事实上，这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在其他的资料所涉及到了。

　　With nearly one million words of print in the Ballantine/Del Rey series alone, eighty-five episodes of powerful animation, an equal number of comic book adaptations, numerous art and role-playing books, and supplemental source material including several college theses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Robotech has traveled a great distance since "HAL," Haruhiko Mikimoto, sat down at his desk one day and inked the first sketch of raven-haired songbird, Lynn-Minmei.

　　拥有Ballantine/Del Rey（百龄坛/德尔瑞）系列印刷的上百万的文字，85集精彩的动画，类似数量的漫画改编，无数的美术和角色扮演书籍，以及来源于若干大学论文的补充素材，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自从美树本晴彦坐在他桌前画下了第一个黑发女歌手明美的形象的那一天起，太空堡垒已经广为传播了。

　　As most readers of Robotech are aware, the eighty-five "continuous" animated episodes (which still show up in U.S. television markets) were actually a complete reworking in terms of music, dialogue, and storylines if three separate anime series that appeared in Japan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years: Macross, Southern Cross, and Mospeda. Credit for this unique accomplishment goes to Carl Macek, as well as Harmony Gold U.S.A. Inc. Together with a talented team of writers, voice-over artists, and production personnel, Robotech Master Macek found an overall grand visual theme in the Japanese series and redefined both Robotechnology and Protoculture.

　　正如大多数太空堡垒读者所了解到的一样，85集动画（迄今为止仍然在美国进行电视播放）实际上是对日本原来三步独立动画（麦克罗斯，南十字军和机甲创世纪）的全新改编，包括音乐，对话以及故事线索。这些都归功于卡尔·梅塞克和美国金和声公司。以日本系列为基础，太空堡垒之父梅塞克与他的写作团队，配音演员以及制作班底一起，重新定义了洛博特技术和史前文化，从而为我们创作了这一部鸿篇巨著。

　　It is a source of continuing disappointment that the project, as envisioned by Mr. Macek, was never brought to completion. The result would have been an additional sixty-five episodes of animation detailing the exploits of the Sentinels, and who knows how many more devoted to the material covered in this final book, present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令人一直遗憾的是，太空堡垒的故事一直没有如梅塞克期望的那样有一个完整的结局。结局还应该有另外的65集动画来详细描述哨兵的远征，以及本书中所涉及的更多第一次出现的内容。

　　But perhaps Robotech'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ors have been the fans themselves, who have kept this project vital for five years running. More than seventy thousand strong have been aided and abetted in their efforts by the following, to whom the author wishes to express his heartfelt gratitude: Comico Comics, especially Markalan Joplin, who died shortly before completion of the illustrated series; Eternity-Comics, which has inherited the mantle and is currently publishing twice-monthly issues of the Sentinels; Kevin Siem-bieda and the staff at Palladium Books for their role-playing games; Kay Reynolds and Ardith Carlton, creators of the Starblaze Robotech Art Books; Kevin Seymour of Books Nippan; and a special thanks to Claude Pelletier, Michel Gareau, Alain Dubreuil, and the staff at Protoculture Addicts, the official Robotech fanzine.

　　但是，也许太空堡垒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于众多的太空堡垒迷自身，他们让这个计划在过去的5年以来一直生气勃勃。超过7万人协助和帮助下，作者要特别感谢：Comico Comics，特别是Markalan Joplin，他在完成了插图系列不久后就去世了；Eternity-Comics，继承了太空堡垒的衣钵，目前按照每月两次的速度出版哨兵；Kevin Siem-bieda 和Palladium Books所有的员工，感谢他们的角色扮演游戏；Kay Reynolds 和 Ardith Carlton, Starblaze Robotech Art Books的创始人; Books Nippan 的Kevin Seymour;还要特别感谢Claude Pelletier, Michel Gareau, Alain Dubreuil,和史前文化沉迷者（官方太空堡垒网站）的所有员工。

　　We should all do it again sometime.

　　有朝一日，我们会把全部的整理成功。






第一部 宇宙中的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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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ware the skies, for the cerulean raiments of that sweetscented realm mask a darkness and evil that know no bounds. And do not look to heaven for peace, for there resides hell. And beware all who descend from those skies, for they are the harbingers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Dogma of the Church of Recurrent Tragedy as quoted in Weverka T'su's Aftermath: Ge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Movements in the Southlands

　　“当心天空，因为那片芬芳领域的天蓝色服饰下面伪装着无边的黑暗和罪恶。不要希望在天空能找到和平，因为那里属于地狱。同时要提防从那些天空下来的所有东西，因为那是死亡和毁灭的先兆。”

　　                         ——韦弗卡曲（Weverka T'su）后果的关于周期性悲剧的教堂教义，《南大陆的地缘政治学和宗教发展》





　　The starship Ark Angel hung in geosynch, 36,000 kilometers above Brazilas in the Southlands. Recently returned from a distant campaign, it alone had been spared the wrath of the Invid's transubstantiating departure, one ship among scores in that moment of victorious defeat.

　　大天使号飞船停留在南大陆巴西比上空3万6千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由于刚刚从远太空的战场返回，它避免了被因维人离开的精神火焰消灭的命运，成为唯一一艘在那一刻从失败中逃生的飞船。

　　Scott Bernard had yet to decide whether its survival constituted a curse or a blessing.

　　斯科特·伯纳德还不能确认它的幸存究竟是代表诅咒还是祝福。

　　He could just make out the warship's underbelly through a small oblong viewport set high' up in the curved hull of the chemical shuttle's passenger cabin. A soft-soled boot, freefloating, drew his attention forward, and he watched it for a moment, thinking: Weightless. Hugged to the padded contours of an acceleration couch by web belts and Velcro straps, as if on some nostalgia-steeped theme park ride.

　　他只能通过一小块安装在曲线型化学乘客舱壳上面的椭圆形观察窗辨别出飞船底部。一只自由悬浮的软底靴状物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看了一会儿，想：无重力悬浮着，就像在怀旧主题的公园漫步，脚印不断扩大并挤在一起。

　　Although restrained might have been a better word to describe his present circumstance, as in temporarily prevented from doing harm to himself or others. Not that he would. But there were half a dozen G2 analysts planetside who thought differently.

　　虽然受限制也许能更好的描述他现在的处境，就暂时而言能保护他自己和其他人。不是说他会被伤害，而是有数十个G2分析人员不这么认为。

　　Scott sniggered aloud, unperturbed by the curious glances his self-amusement had elicited. He returned the looks with interest until one by one each of his fellow passengers in the cramped cabinspace turned away.

　　斯科特大声地窃笑，也没有被由于他的自我消遣引起的好奇目光而被扰乱。他用感兴趣的目光回敬着，直到那些人一个个转身周开。

　　Oh, he had it, all right: what Rand had once called the look of the lost.

　　哦，他也完全做到了兰德曾经叫做迷惑的目光。

　　Scott inclined his head to one side to get a better angle on the ship, her dark symmetry obscuring a narrow sweep of stars. Built and christen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Quadrant, she was the very ship Colonel Wolff had pirated from Tirol orbit years before. The ship that had become the Sentinels' own.

　　斯科特将头倾斜到一侧以便能有一个更好的角度观察飞船，她那黑色对称形状使一线的星光更加模糊。她正是伍尔夫上校多年前从泰洛轨道上掠夺的那艘飞船，完全在星区的另一边建造和命名，现在是哨兵自己的了。

　　Running lights illuminated an array of weapons and sensor ports dimpling her underside-retrofitted sometime during the three years since Scott had last seen her-along with a swath of heavily blistered alloy, where angry tendrils loosed from the Invid's mindstuff phoenix had brushed her just three months before. She rested alone in gravity anchor, save for the countless metal fragments that drifted above and below her: the lingering debris clouds of Dolza's fleet; of Little Luna, the Zentraedi factory satellite; of the hapless, goosenecked ships of Mars, Venus, and Jupiter Divisions; of the Robotech Expeditionary Force's tri-thrusters and Karbarran manufactured boilerlike monstrosities.

　　流动的光线照亮了窝在她底部的一排武器和探测器舱口–这是斯科特最后一次看到她以来的三年中某时进行的翻新–旁边是一排由于三个月以前因维人精神凤凰刷过而起泡的合金。她依靠重力锚孤独的停留在那儿，除了无数的金属碎片在她周围漂浮着：有多扎舰队的残骸云；有天顶星人的卫星工厂（小月亮）；有火星师、金星师和木星师不幸的俄颈状战舰；还有太空堡垒远征军的三维推进器，以及卡巴拉人生产的锅炉状巨人。

　　Earth was in fact haloed by death and destruction. But liberated-or so it seemed.

　　地球笼罩在死亡与毁灭的光晕中，但是被解放了，即便看上去是这样的。

　　A Tiresian-accented voice cautiously interrupted Scott's painful reverie.

　　一个泰雷西亚口音小心的打断了斯科特痛苦的沉思。

　　"Colonel Bernard," the woman repeated as Scott turned from the view. She stood wavering in the narrow aisle, Velcroed in place, strands of auburn hair wafting out from under a pearl-gray shuttle bonnet. The smile, too, seemed fastened there, detachable with the slightest tug.

　　“伯纳德上校，”那个女人重复道，这是斯科特转过身来。她站在那狭小的通道挥手，似乎粘在那儿，一股褐色头发从珍珠灰色的穿梭机引擎盖下飘出来。她的笑容也似乎凝固在那儿，需要轻微的来出来。

　　"What is it·" Scott asked, masking his thoughts.

　　“怎么啦？”斯科特隐藏了自己刚才的想法，然后问到。

　　"Sir, General Grant wishes you to be informed that he'll be on hand to meet the shuttle. Mrs. Grant and Senators Huxley and Penn are with him, sir."

　　“阁下，格兰特将军希望你知道他将会迎接穿梭机。格兰特女士,赫胥黎和潘参议员也与他在一起，阁下。”

　　Scott nodded and put on a pleasant face, certain it read as a twisted malicious grin. But the woman only broadened her smile in response and asked if there was anything he needed before docking. He told her he was fine and leaned over to watch her space-step down the aisle, a child learning to walk. So much to relearn, he told himself. So much to forget.

　　斯科特点点头，换上一副愉快的面孔，当然看起来是一种古怪的怀着恶意的龇牙咧嘴的表情。但是那个女人只是以笑容作为回答，并询问在降落前他还需要什么。他告诉她一切很好，然后斜靠着看着她的步伐从通道下去，如同小孩学步。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重新学会，他告诉自己，有太多的需要忘记。

　　The chemical shuttle itself was symbolic of the change. Launched from a twenty-five-year-old reconstructed base in Venezuela Nueva, the ferry and a handful of others like it were humankind's only existing links with near space. There was the Angel, of course, but she had remained in geosynch ever since the disastrous finale to the assault on Reflex Point, the Invid queen's hivelike stronghold on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Word had it that a small portion of the REF's mecha-Alphas and Shadow fighters, principally-was still functioning, but most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Cyclones and Veritechs had simply given up the ghost.

　　这辆化学穿梭机本身就是改变的象征。从有着25年历史的委内瑞拉鲁伊瓦重建基地发射后，这艘穿梭机和少数类似物品是人类唯一现存的与近地空间的联系。当然大天使号就在那儿，但是自从对反射点，位于北美大陆的因维女王的蜂房据点，的灾难性进攻之后，她就一直位于地球同步轨道。有传言说太空堡垒远征军的一小部分机甲–主要是阿尔法和幻影战机–仍然能够使用，但是大多数老式的旋风车和变形车都失效了。

　　No one knew what to make of the events that had occurred at Reflex Point. In the wake of the Invid departure all sorts of reports had reached Scott and his team of freedom fighters. The REF fleet had been destroyed; it had survived. The Invid had exited the solar system; the Regis had relocated her horde in the Southlands. The SDF-3 had been destroyed; it had manifested from fold and been swallowed up by the Invid phoenix; it had failed to appear at all ... Eventually, Scott learned that the fleet had indeed been vaporized and that the flagship had failed to emerge from hyperspace. He had not bothered to wait around for verification. With an assist from Lunk and Rand, he had managed to commandeer and make serviceable an anni-disc-ravaged Beta, only to find that the VT was not much good outside the envelope and that the Ark Angel had removed herself to stationary orbit over the Southlands.

　　没有人知道在反射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因维人离开后，所有的报告都涉及到斯科特和他的自由战士小组。远征军的舰队被毁灭了，而他们幸存了。因维人退出了太阳系；雷吉斯将她的部族重新安定在了南大陆。SDF-3被摧毁了，很显然它在折叠时消失在了因维人的凤凰中，然后再也没有出现……最终，斯科特知道了舰队被蒸发了，而他们的旗舰消失在了超空间中。他没有四处去确认此事。通过伦克和兰德的协助，他找到并修复起用了一架贝塔战机，却只发现变形战机实际上不怎样，而且大天使号已经移动到南大陆上空的固定轨道了。

　　It had begun to make sense after the initial anger and disappointment had washed through him. Much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was devastated, and where else would reconstruction commence but in the south, where several cities had actually flourished during the occupation. Norristown, once the site of a Protoculture storage facility, was fast emerging as the leader of the pack, and it was there that Scott had ultimately set down. Like a fly on lacquered paper. Mired in red tape for close to two months before Provisional Command had okayed his request to be among those shuttled up to the starship.

　　当愤怒和失望过后，他开始慢慢想通了。北半球的多数地方已经毁坏了，除了南大陆没有地方可以重建和修复，在南大陆一些城市在被占领时期实际上繁荣起来了。诺瑞斯镇，作为曾经的史前文化存储设备的所在地，快速获得了这些城市中的领导地位，而且这里也曾经是斯科特最后住下的地方。如同热过上的蚂蚁般，他在这里煎熬了快两个月才得到临时司令部的同意获准乘坐穿梭机来到飞船。

　　The question he had heard most often those two months had been:"Scott who·"

　　这两个月以来，他听到的最多的问题是：“谁是斯科特？”

　　It seemed that Mars and Jupiter Divisions were filed away in Command's mainframe as having gone down with all hands, and so the person claiming to be Lieutenant Scott Bernard of the 21st Squadron, Mars Division, had to be a ghost, a zone loonie, or an ambulatory case of what the neurometrics were calling Post-Engagement Synaptic Trauma PEST, for short.

　　看上去火星师和木星师的档案已经从司令部的主机中消失了，所以一个人说自己是火星师21先遣队的斯科特·伯纳德中尉时，那他就必须是个鬼魂，或者动态脑电图称作的PEST（机甲驾驶员战斗性大脑损伤）。

　　Ask Dr. Lang about Scott Bernard, he had pressed. I'm his godson, for chrissake!

　　去问问朗博士谁是斯科特·伯纳德，他催促道。我是他的教子，看在上帝的份上！

　　Only to hear:"We're sorry, er, Lieutenant Bernard, but Doctor Lang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他得到的回答只是：“我们感到抱歉，伯纳德中尉，但是朗博士现在不在。”

　　Later, Scott would learn that his godfather and mentor had been aboard the ill-fated SDF-3 when it had jumped from Tirol. But in the meantime he suggested that Captain Harrington might be able to vouch for him. Harrington had commanded the first wave of Cyclone ground teams the REF had directed against Reflex Point.

　　以后斯科特将知道当SDF3从泰洛进行跳跃时，他的教父正好在不幸的SDF3上面。同时他说哈林顿上校能够担保他。在远征军进攻反射点时，哈林顿负责指挥地面旋风车的第一波进攻。

　　After all, it wasn't like he was asking for medals, Scott had assured the analysts. But the least Command could do was acknowledge what he had achieved on the yearlong road to Reflex Point or applaud his one-on-one with the Invid Corg in the seasonally shifting skies above the hive cluster. Why, some of Harrington's team had even seen the Invid simulagent's flame cloud, had even seen Scott go into the central dome!

　　无论怎样，他并不是在申领勋章，斯科特说服分析师。至少必须承认他在一年多的向反射点进发过程中完成的使命，以及与因维王子考克在蜂房外一对一的决斗。为什么，哈林顿的部分手下看到了因维模拟替代人的火焰，也看到斯科特进入了蜂房内部。

　　He was sorry he said it even before the words had left his lips.

　　当他开口之前，他就感到难过。

　　"Now, uh, what was that you were saying about talking to the Regis, Lieutenant·" the boys from G2 had asked."You did say something about her being, let me see here,'a baldheaded column of light twenty feet high.'"

　　“现在，嗯，请说说看与雷吉斯之间的对话，中尉？”G2的那些男孩问到。“你确实描述过她的形体，在这里‘光头，有20英尺高，由光柱组成’”

　　And so he had played the PEST for them, steering clear of any mention of Marlene or Sera or any of the mind-boggling time-space displacements he'd experienced inside the hive chambers.

　　由此他在他们面前进行PEST测试，清楚地描述了关于玛琳，希拉，以及他在蜂房内部经历的令人困惑的时空转移。

　　In retrospect, he had to ask himself whether pulling out all the stops would have brought the med teams' debriefing reports to Jean Grant's attention any sooner, but they had reached her on their own momentum in any case, and Scott had finally been granted permission to come aboard.

　　回想一下，他问自己把所有的都说出来是否有助于让医疗小组给吉因·格兰特的报告能尽快得到她的关注，但是他们只为他提供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终于，斯科特被允许进入飞船。

　　And issued a battlefield commission to full bird, to boot.

　　全体人员接受战斗任务，启航。

　　For Scott it was something else to snigger at: a promotion, in an armed force without ships or soldiers, defenders and liberators of a world that wanted little part of them even now.

　　对于斯科特来说，另外有一些东西是可笑的：在军队中没有战舰，没有士兵，不需要防卫者与解放者，这时的晋升没有任何意义。

　　The shuttle docked in one of Ark Angel's starboard bays just as Sol was flooding the eastern coast of the Southlands with morning light. Scott drank in the view that had been denied him when Mars Division had approached a year earlier: Earth's characteristic clouds and swirling weather fronts, its deep-blue water oceans and healing landscap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he found himself thinking about Base Gloval, his father's forefinger thrust upward into the Martian night, pinpointing a homeworld. Huddled afterward in the prewarmed comfort of his sleep compartment, he would grapple with the notion-that faint light, a home. But even after his family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factory satellite to work on the SDF-3, Scott could not regard Earth as such. And he had so few memories of those years that he called Tirol home now and perhaps always would.

　　穿梭机停靠在大天使号的右舷的一个港口，就如同Sol用清晨的光束洒在南大陆的东海岸一样。斯科特醉心的看着一年前火星师抵达时没有仔细观看的这些景色：地球特有的云朵和涡旋状气象锋面（气象术语：指冷暖空气的交汇处），深蓝色的海洋以及正在复原的大陆。而且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想到了在格罗弗基地，他父亲的食指伸向火星的天空，指着远方微小的故乡星球。蜷缩在自己舒服的卧室中，他能知道那微弱的光是自己的故乡。但是，即便是他全家都被派到卫星工厂参与SDF-3的工程后，斯科特仍然不能把地球当作自己的故乡。地球在他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因此他把泰洛叫做家乡，而且或许一辈子都会这样了。

　　Only a week ago he had learned that his parents were still there.

　　仅仅一周之前他还知道他的父母还在泰洛。

　　The memories surrendered to more recent recollections as Scott and the rest of the shuttle's privileged boarded a transfer vehicle that ferried them into the ship proper, Ark Angel's artificial gravity settling on him like oppression itself. Nearly every component of the ship was different from what he remembered, from the illumination grids that checkered the holds to the persistent foot-tingling basso of the dreadnought's internal systemry.

　　当降落到大天使号的人工重力平台后，这些记忆随着斯科特和其他被或许进入大天使号的人员不断的发现而改变。飞船内的每一个部件都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不同，不管是棋盘状的照明网格，还是这艘巨型飞船内部系统发出的持续的低音脚步声。

　　He soon caught sight of Vince Grant, towering walnuthrown and square-shouldered over a small gathering of civilian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bottlenecked at the arrival hold's security gate. There were hands in the air, salutes, a welter of voices that brought to mind vid-scenes of turn-of-the-entury airport arrivals, and it was obvious to Scott all at once that the REF was as altered as the Angel herself. He sensed something cool but determined in the ship's slightly sour air, a single-mindedness at work he had not experienced since Tiresia.

　　抵达坞狭窄的安全门处聚集着一群文职人员和军官，他很快就从中看到了文斯·格兰特那显眼的大个头和宽肩膀。空中全是挥手和敬礼以及混乱的声音，仿佛回到了实际之初的机场到达厅，这样使斯科特明显感到远征军也发生了变化。从飞船内部稍稍混浊的空气中，他察觉到某种冷静而坚定的东西，一种坚定工作的意志，一种自从离开泰雷西亚以后就没有经历的意志。

　　A male aide appeared out of the crowd to escort him through security, and a moment later he stood facing the Grants and the two Plenipotentiary Council senators."Colonel Bernard, reporting as ordered," Scott said with a crisp salute."Permission to come aboard, sir·"

　　一名男副官从人群中走出来护送他通过安全检测，片刻后他就见到了格兰特夫妇和两名议会参议员。“伯纳德上校前来报道，”斯科特行了一个干脆的军礼，“请允许登陆，长官？”

　　"Granted," Vince returned, working the muscles of his massive jaw into a tight-kipped smile."Welcome home, Scott."

　　“同意，”文斯回答道，他那宽大的下巴露出一丝微笑，“欢迎归队，斯科特。”

　　"Oh, Scott," Jean said, rushing forward to embrace him."God, let me look at you."

　　“噢，斯科特，”吉因冲过来抱着他，“上帝，让我看看。”

　　He took a step back to allow for just that, extending a hand at the same time to Justine Huxley, then Dr. Penn. Vince and Jean were outfitted in modified REF uniforms, collarless now but with flared shoulders and simleather torso harnesses retained. The senators wore loose-fitting jumpsuits of a design that had originated on Garuda.

　　他后退了一步让她能看清楚，同时跟贾斯汀·赫胥黎以及潘博士一一握手。文斯和吉因穿着远征军的制服（没有领子，宽大的肩部以及传统的皮制胸甲）。参议员则穿着宽松的跳伞服，一种来源于揭路荼(印度神话中鹰头人身的金翅鸟)的设计。

　　"Good to see you, my boy," Penn said with paternal sincerity."I only wish Emil and Karen could be here with us."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Karen's lover, Jack Baker; certainly there was no love lost between Dr. Penn and Baker, in any case. Karen, like Bowie Grant, had elected to ship out aboard the SDF-3. Let them all have better luck than Marlene and I had, Scott thought. Even if that means dying together. The scientist's words had thrown a curtain of silence around the five of them, a spot of stasis amid the bustling activity in the hold."Is there any word·" Scott asked, hoping to break the spell.

　　“真高兴见到你，我的孩子，”潘以父亲的真挚说道，“我真希望埃米尔和凯伦能在这儿。”他没有提凯伦的爱人，杰克·贝克；当然无论怎样，潘博士与贝克之间是没有爱意的。如同鲍伊·格兰特，凯伦选择加入了SDF-3。希望他们比我和玛琳更幸运，斯科特想到，即便是指死在一起。潘的话使刚才活跃的气氛出现了一丝的寂静。“其他呢？”斯科特问到，希望能打破这种沉默。

　　Jean shook her head, her dark honey complexion paled by the exchange. Her hair was pulled back into a tight chignon, imparting a touch of severity to what was normally the warmest of faces."We've received some garbled subtrans from Tirol. The ship folded soon after Rheinhardt and the others were away. There's been no word from the SDF-3 since."

　　吉因摇了摇头，她深色的皮肤有些苍白。她的头发向后挽进一个发髻，在热情的面容中加入了一些严肃。“我们接收到一些来自泰洛的信息。当莱茵哈特和其他人离开后，SDF-3就进行了折叠，但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SDF-3的信息了。”

　　"I think we should have this discussion elsewhere," Vince said with a hint of suggestion in his voice."We all have a lot of catching up to do."

　　“我想我们可以另外再谈这件事，”文斯建议到，“我们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Colonel," Huxley said before everyone set off,"I do want to apologize for this somewhat subdued welcome." She gestured around the hold with a quivering, aged-hand."As you can well imagine, we've all been trying to adjust to the loss of our friends and compatriots."

　　“上校，”赫胥黎首先说到，“我想为这种有些压抑的迎接方式道歉。”她用她有些颤抖的手指着支点，“正如你想的那样，我们想尽了办法去适应失去朋友和同胞的生活。”

　　Scott could see that she was referr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leet rather than the presumed loss of the SDF-3."I understand, Senator," he told her."No need for apologies."

　　斯科特知道她是指舰队的毁灭，而不是SDF-3的消失。“我了解，参议员”，他告诉她，“这不需要道歉。”

　　"Besides, Colonel," Huxley continued after a deep breath,"what with the Council trying to set up summits with our planetside counterparts and Jean's medical teams doing what they can ... Well, I'm certain you do understand, Colonel Bernard."

　　“另外，上校，”赫胥黎深呼吸了一下，接着说，“委员会正努力举行峰会来建设我们的星球，同时吉因的医疗小组也在竭尽全力……好了，我相信你能明白，伯纳德上校。”

　　Scott did not envy either group but thought it might be particularly rough going for the Council itself. To the last they had been respected members of the United Earth Government. But that was before the ascendancy of the Army of the Southern Cross, the arrival of the Robotech Masters and the Invid, and the factionalism and isolationalism that had thrived during the occupation. Those would-be leaders below barely trusted their neighbors, let alone a council of lawmakers and theoreticians absent for fifteen years. Scott was not sure whether Huxley, Penn, and the rest had grasped the fact that Earth was a changed world.

　　斯科特并不羡慕这些小组，只是觉得这特别是为议会服务的。他们毕竟是增经备受尊重的地球联合政府的成员。但这是在南十字军崛起之前，在罗伯特统治者和因维人到来之前，也是在因维人占领期间各种党派和分离主义者发迹之前。这些潜在的领导人只信任他们的邻居，不相信什么立法议会。在地球上法律和理论已经缺失了15年了。斯科特布确信赫胥黎，潘以及其他人是否意识到地球已经完全改变了。

　　Scott found Vince Grant studying him when he looked up."I know the promotion might not seem like much, Scott, but we haven't gotten around to honoring individual effort just yet."

　　斯科特抬起头来，发现文斯在观察自己。“我知道升职不代表什么，斯科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为了个人的努力而表彰。”

　　Scott was taken aback."Excuse me, sir, but if you're talking about medals or citations-"

　　斯科特退了退，“对不起，长官，您是指勋章或者奖状吗？”

　　"You've certainly earned them, Scott," Jean said hurriedly, glancing up at Vince before showing Scott an uncomfortable look."We just want you to know-"

　　“你已经获得了，斯科特。”吉音赶紧说，暗示文斯不要表现出不正常，“我们只是希望你知道……”

　　Scott held up his hands to stop her from saying anything further. It was a sham, and everyone knew it-or at least they should have. There were no heroes this go-round, Scott said to himself, as he had so often the past three months. No matter who had done what at Reflex Point or anywhere on either side of the envelope.

　　斯科特举举手阻止她继续说下去。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个骗局。斯科特告诉自己，正如过去的三个月来的情形一样，无论谁在反射点作了什么，也无论在任何地方做了什么，这里是没有英雄的。

　　There were only survivors.

　　这里只有幸存者。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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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n't a man or woman aboard the [Ark Angel] that wasn't thinking about the SDF-1 when Dr. Penn announced our intention to make a trial jump to the moon. But do we have a choice· Doesn't it make more sense to strand the ship a safe distance from Earth rather than strand her in Martian orbit as some have suggested out of sheer superstitious fear of repeated misfortune· All this, of course, presupposes that the fold generators will fail, which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will not be the case. As for our inadvertently ending up near Pluto or some such celestial locale, I can only pray that doesn't occur. Should it, however, I might as well state now that I have always regretted missing the jump that landed Claudia and the rest at the frozen edge of our home system. Perhaps I'm bound by destiny to follow her now.

　　General Vincent Grant, ship's log of the Ark Angel

　　See you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Late twentieth-century song lyric

　　当潘博士宣布向月亮进行跳跃时，大天使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想到了SDF-1。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让飞船停在距离地球更远更安全的地方，难道不比再次进入火星轨道更有意义吗？要知道那样会引起人们对同样灾祸的迷信式恐慌。当然所有的这些都是建立在折叠引擎出故障的假设之上的，对此我不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于我们不小心的折叠到了冥王星或者类似的地方，我只能祈祷那种事情不会发生。然而，如果真的发生，我只能说我非常遗憾那次克劳迪亚和其他人降落在极地边沿的跳跃。也许我命中注定现在要追随她了。

　　                            ——文森特·格兰特将军，《大天使号的航行日记》

　　“在月亮的阴面再见。”

　　                            ——二十世纪晚期的歌词





　　Jean Grant purposely fell out of step with Vince and the two senators so that she might observe Scott without setting him off as she had almost done in the arrival hold. Her sentiments had been sincere if awkwardly expressed. She was not unaware of the meaninglessness of promotions and medals at this stage of things-she had always held that battles were better forgotten than immortalized by ribbons, in any case-but gestures were important for morale, even of the salute and handshake variety favored by armies the Quadrant over. And God knew morale was in short supply just now.

　　吉音·格兰特故意慢下脚步跟着文斯和两位参议员，这样她就可以在不打扰斯科特的情形下（就像她在到达大厅差点做到（指惊动了Scott））观注他。不难看出她的感情是真诚的。她并不是不知道晋升和勋章在这时候是没有意义的，她一向认为，战争与其被绶带纪念，不如被遗忘的好。但是姿态对于鼓舞士气来说是很重要的，哪怕只是选择军队里敬礼和星区内不同军队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握手。上帝都知道目前大家的士气低落。

　　She took note of the slight limp in Scott's long-legged stride as Vince led everyone to his personal quarters aft of the Ark Angel's bridge. Up close, when she had felt Scott stiffen in her short-lived embrace, she had seen the scars on his still youthful face and graceful hands. Nineteen now-or twenty-ix in Earth-relative years (a system she readily dismissed because of the havoc it wreaked on her own age)-he was growing to resemble his father more and more. But from beneath the broad forehead and slick black hair peered the dreamy eyes of his mother. He had her prominent ears as well, but the limp and the stoop in his formerly erect carriage were gifts of a war that refused to go away.

　　文斯带领大家到他自己位于大天使号舰桥后面的宿舍，吉音小心的跟在斯科特后面。当她短暂的拥抱斯科特时，她感觉到斯科特变得坚定了，也看到了他依然年轻的面庞和优美的双手上的伤痕。已经19岁了，或者按照地球年（由于大破坏使她变得苍老，她刻意的忘记了这种纪年方法。）来算是26岁，他越来越象他的父亲了。但是在宽大的额头和漂亮的黑发下面那双充满幻想的眼睛却像他的母亲。他还有他母亲那双突出的耳朵，但是战争使他以前笔直的身躯变得弯曲和软弱。

　　REF staffers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stared openly as they hurried through the ship's corridors, trying no doubt to puzzle out the identity of the stranger who had been admitted into their midst, the undernourished apparition in rust-red knee boots and tattered mauve and purple flightsuit adorned with Mars Division unit patches. The scarred warrior wearing an archaic Badger on his hip.

　　当经过飞船的走廊时，远征军的所有职员和行政官员都会公然的瞪着斯科特，对于这么一个穿着带红锈的靴子，破烂的紫色飞行服，戴着火星师标志，消瘦且营养不良的鬼魂般的陌生人来到他们中间感到迷惑不解，还尽量不去表现出来这种困惑。这位带伤的战士的臀部还穿着一张古老的獾皮毛。

　　Jean listened closely to Scott's words as everyone settled themselves behind drinks in Vince's quarters. And she heard the strange accent he had acquired during his time on Earth, the bitterness in his breaking voice when he recounted the Mars Division's assault against Invid-occupied Earthflow the ships had literally come apart in space, defeated long before the Regis's Shock Troopers and Pincers had moved in to loose their hyphenstorms, their fiery coup degrace.

　　吉音靠近斯科特，聆听斯科特的话语，而其他人则在文斯宿舍后部喝酒。她听出斯科特在地球时期形成的特别口音，当斯科特叙述火星师攻击因维人时飞船在空中炸裂，而他们的震爆机甲和螯击机甲还没大量出击之前整个火星师被雷吉斯部队的热射线瞬间毁灭，她听出了斯科特言词之间的苦涩。

　　Scott told them about the long road to Reflex Point, a journey that seemed to have become something of a personal odyssey to despair and disillusionment. Of the rogues, traitors, and cowards who populated that war-torn landscape. Of his encounters with Jonathan Wolff (Scott's template for cynicism, Jean thought), with the geriatric star-struck mechamorphs who had returned with Major Carpenter; and with Sue Graham of the Jupiter Division's 36th. Jean remembered the photojournalist well and the agony, real or imagined, she had put Lisa Hayes Hunter through.

　　斯科特讲述了前往反射点的长途跋涉，如同一部绝望与幻灭式的奥德赛班的行程。一路上到处都是恶棍，叛徒和胆小鬼。讲述了与乔纳森·伍尔夫（吉音想这是斯科特式的讽刺）的相遇，与年迈的卡本特上校的遭遇，以及与木星师36分队苏·格雷姆的相遇。吉音非常熟悉这位摄影记者，以及她带给丽莎·海因斯·亨特的苦恼。

　　Her ears pricked up when Scott mentioned Reflex Point itself and spoke of some of the things he had described to neurometric analysts planetside. She saw no reason to doubt the veracity of Scott's claims-that he had actually conversed with the Invid hivequeen-but she also sensed that Scott was leaving something unsaid. G2 had tried to put a trace on the freedom fighters Scott claimed had accompanied him inside the complex, but a search had proved impossible among the population displacements and shifting conditions below.

　　她仔细的听着斯科特描述反射点以及其他一些他曾经向精神分析师说过的那些东西。她看得出没有必要怀疑斯科特关于他与因维女王进行过真实对话的真实性，但是她同时也感到斯科特隐藏了些东西。G2曾经尝试跟踪伴随斯科特进入反射点的自由战士，但是由于人口的转移与各种条件的变化，这种尝试没有成功。

　　In turn, Vince caught Scott up on the incredible events that had transpired on Optera shortly after Mars Division had folded for home space. Scott was attentive, but it was apparent that he had already-heard most of it from REF mecha pilots. Nevertheless, he had questions about Dana Sterling's nearly miraculous appearance and the so-called Nichols drive that powered the Shadow fighters and retrofitted Ark Angel.

　　同时，文斯告诉斯科特，当火星师折叠回地球后，奥普特拉上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蒸发事件（指SDF-3的消失）。斯科特留意的听着，但是显然他已经从远征军机甲飞行员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尽管如此，他还是询问了关于戴纳·斯特林不可思议的出现，为暗影战机提供动力的所谓“尼克斯驱动”，以及对大天使号的改装。

　　Jean waited for a lull in the shop talk before attempting to return the conversation to personal concerns. She had risen from her chair to gaze out the viewport, mesmerized by the scintillating dance of Earth's orbiting debris. Of late, every viewport in the ship seemed to be a window into her private torment. She could not regard Earth or stars without recalling the phoenix vision she had beheld when the Tokugawa had met its terrible end above Optera or the real-time manifestation of that phoenix as it had scorched its way through the expeditionary fleet.

　　吉音等着这所有的对话结束后才开始询问私人情况。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出神的看着地球轨道上漂浮的那些残骸。她看着地球以及其它的星球，又想起了德川号在奥普特拉上空遭遇因维凤凰而毁灭的景象，以及再次目睹了因维凤凰离开地球时焚毁了远征军舰队的悲剧。

　　Nor could she help thinking of Gardner and Ackerman and Gunther Rheinhardt, all dead. And Rolf Emerson-dear Rolf, who had died in Bowie's arms. The news of his death had seemed unreal on Tirol, but now, so close ...

　　吉音又不得不想起了嘉德纳，阿克门和冈瑟·莱因哈特的牺牲，以及死在鲍伊怀中的罗尔夫·爱默森。在泰洛，他死亡的消息还有些虚幻，但是现在，却如此真实……

　　"We were so sorry to hear about Marlene, Scott," she said at last.

　　“我们为玛琳的事情深感难过，斯科特，”她终于说。

　　By sheer reflex, Scott's hand went to his breast to feel for the heart-shaped holo-locket he wore under his flightsuit."Her parents are onboard," Jean added.

　　此时斯科特条件反射班的将手伸向胸前摸到飞行服下面的心型挂坠。“她的父母也在这里。”吉音补充道。

　　Scott nodded grimly."And I'm sorry to hear about Bowie," he said, meeting her eyes.

　　斯科特冷冷的点点头。“我很难过听到鲍伊的事情。”他看着吉音说。

　　Jean saw concern and hatred in those eyes-hatred for Musica, the Tiresian clone Bowie was in love with. Jean saw little purpose in going into it now that Scott was exhibiting signs of outright xenophobia. She wondered whether Dana, too, would fall prey to his distrust. Dana, who had remained with her parents on Haydon IV.

　　吉音从他的眼中看到了忧虑和仇恨，一种对缪西卡这个鲍伊喜欢的特雷西亚克隆人的仇恨。既然斯科特有很直露的排外情绪，吉音也不便于过多谈论此事。她想知道戴纳是否也同样失去了她的信任。现在戴纳一家都在海顿4号上面。

　　"We'll find them," Scott said suddenly, watching as meaningful glances were exchanged. Then:"All right, what aren't you people telling me· You said you received transmissions from Tirol."

　　“我们要找到他们，”斯科特突然说到，同时意味深长的看着周围的人，接着说道：“好吧，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提到从泰洛收到过信息。”

　　"From Cabell," Vince answered, setting aside his drink."But it's only what we've told you, Scott. The SDF-3 executed its fold shortly after Rheinhardt's Neptune and Saturn groups were away. Rheinhardt's final communique with Admiral Hunter-"

　　“信息来自于坎贝尔，”文斯把他的酒杯放到一边，然后回答道，“但是这是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了，斯科特。莱茵哈特的海王星和土星团队离开后不久，SDF-3就执行了折叠。莱茵哈特与亨特上将的最后通讯……”

　　"Rick," Jean thought to point out.

　　“瑞克，”吉音认为应该指明。

　　"-involved decisions on deployment of the Cyclones and Shadow fighters." Vince paused."And the use of the neutron `S' missiles if all else failed."

　　“涉及到使用旋风战车和暗影战机，”文斯稍作停顿后继续说道，“以及在其他方法都失败的情形下使用中子S导弹。”

　　Scott's eyes widened. Then the rumors were true: Rheinhardt had been prepared to render the planet uninhabitable rather than surrender it to the Invid."Madness," he said through clenched teeth.

　　斯科特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来传言是真实的：莱茵哈特已经做好了即便是毁灭整个星球也不向因维人屈服的准备。“真是疯了！”从他的牙缝中蹦出了这几个字。

　　Vince looked to his wife and let out a long breath.

　　文斯看着妻子，长呼了一口气。

　　"It wasn't an easy decision to arrive at, Colonel," Senator Huxley said."There was a high probability that most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ould survive the saturation."

　　“这是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上校，”赫胥黎参议员说，“南半球的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幸存下来的。”

　　Scott stared at her, then ran his hands down his face."So where the hell's the ship if they completed their fold· It's been three months now!"

　　斯科特瞪着她，然后将他的手从脸上放下来。“该死的，SDF-3折叠后究竟到哪儿去了？已经3个月过去了！”

　　"Easy, Scott," Vince said, straightening in his chair."We're doing all we can."

　　“别紧张，斯科特，”文斯说着并整理好他的椅子。“我们正全力而为。”

　　Scott glared at him."By sitting here· No, I don't think so. Hasn't anybody thought of returning to Tirol· There has to be some trace of them."

　　斯科特怒视着他，“就这么坐在这儿？我并不这么认为。有没有人想过回到泰洛吗？那儿一定还有一些蛛丝马迹的。”

　　Dr. Penn cleared his throat."The truth is, son, we're not sure we can return. We are, however, planning to execute a trial jump to lay all doubts to rest."

　　潘博士清了清喉咙说：“孩子，真实情况是我们不能确认我们是否有能力回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计划执行一次尝试性的跳跃，而不管任何质疑。”

　　Scott nodded in comprehension."The Protoculture. The one thing that's plaguing most of the mecha downside. The reason I had to ride a damn chemical shuttle up here. Nothing's working, is that it·"

　　斯科特领悟着点点头。“史前文化。没有这东西使所有的机甲都不能起飞。没有这东西我必须乘坐该死的化学燃料穿梭机到这儿。没有这玩艺儿，所有的东西都没用了，不是吗？”

　　"Yes and no," Penn said quickly."Some of the Veritechs are functional and fully capable of mechamorphosis. Others have limited capacity for flight or combat maneuvering. Now it this last is something I find disturbing."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潘很快回答道：“还有一些变形战机是有用的，而且能够完全变为机甲型态。其它的具有有限的飞行能力，或者进行战斗机动。现在我发现只有一小部分完全失效。”

　　Scott glanced at Vince before responding; if the general was willing to let Penn's comment slide; so would he."I heard some talk: there'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Flowers you harvested from Optera-"

　　斯科特看了文斯一眼，并不着急反驳，如果将军希望潘继续说下去，那就让他说下去吧。“我听说，你从奥普特拉带回来进行种植的生命之花有些异样……”

　　"New Praxis," Justine Huxley amended.

　　“新普拉西斯。”贾斯汀·赫胥黎纠正道。

　　"New Praxis, then. But why would the older models suddenly shut down now·"

　　“好，新普拉西斯。但为什么老型号现在都不工作了呢？”

　　At the viewport, Jean folded her arms."We were hoping you might be able to tell us, Scott."

　　吉音环抱着双手站在窗边。“我们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们答案，斯科特。”

　　Scott touched his fingertips to his chest."Me· What could I-" Then it occurred to him."The Regis," he snorted."We've read your debriefing reports, Colonel," Huxley said."You claim you were inside the central hive just before the end, that you actually spoke with the Regis."

　　斯科特用指尖指着自己的胸口。“我？我能告诉你们什么？”他突然意识到。“雷吉斯，”他哼着鼻子说。“我们已经看过你的报告了，上校。”赫胥黎说，“你说在战斗结束前你在蜂房内部而且与雷吉斯交谈过。”

　　Scott swallowed and found his voice."Yeah, it's true, but come on, it's not like she explained herself to me."

　　斯科特咽了咽口水：“是，没错，但请注意，这并不是指她在向我介绍自己。”

　　"Then what did she say·" Jean asked.

　　“那么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吉音问道。

　　Scott smoothed back an undisciplined comma of hair."What did she say·" He laughed nervously."I'm still not sure what I heard and what I imagined. But I think we were, well, arguing."

　　斯科特向后捋了捋自己没有打理的头发。“她说了些什么？”他神经质的笑着，“我不确信自己到底听到了什么，自己又到底想象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在争论。”

　　"Arguing·" Huxley said dubiously.

　　“争论”赫胥黎怀疑道。

　　"Yeah. About ... ethics. About whether the Invid had a right to Earth after what the Masters had done to Optera." Scott searched the faces appraising him."It sounds crazy, I know, but she was just raving about what warlike beings we are, about how the universe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out us." No one said anything for a moment.

　　“是。关于…伦理和道德。关于因维人是否有权利对地球做出洛波特统治者曾经对奥普特拉做的事情。”斯科特扫视着对他进行鉴定的那一张张脸。“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她一直在狂乱的斥责我们是好战的种族，而且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宇宙会更好。”其他人一时间都没有作声。

　　"Anyway, I still don't see what all this has to do with the SDF-3. The Invid are history, aren't they·"

　　“无论如何，我看不出这些与SDF-3有什么关系。因维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吗？”

　　Jean turned to the viewport and thought of the phoenix once more, the transubstantiation of an entire race."Maybe the ship went where she went," she suggested softly. Vince sent her a questioning look as she swung around."The Regis, I mean."

　　吉音转向窗口，又想起了整个因维人族群变作的凤凰。“飞船也许去了她去的地方。”她轻声地说道。她转过身发现文斯疑惑的看着她，又说道：“我是指雷吉斯。”

　　Penn made a knowing sound."It's a pity there are no Invid left to quiz as to just where she might have gone."

　　潘大声说道：“很遗憾我们没有一个因维人能够询问雷吉斯到底去哪儿了。”

　　Scott put a hand over his mouth as though to bite back his words. Somewhere below, in one of the burgeoning cities of the Southlands or wandering the waste of the Northlands, were two of the three children the Regis had conjugated in human form. Sera and Marlene-clone-close in appearance to the Marlene lost to him over a year ago.

　　斯科特用手掩着嘴，企图收回刚才的话。在下面地球的某个地方，也许是南大陆的某个新兴的城市，也许是北方大陆的某处荒野，雷吉斯3个人类形态孩子中的两个还在那里。希拉和玛琳，也就是一年前死去的玛琳的外形克隆人。

　　Could he face them again· he asked himself. Could he enlist the enemy's help in finding his friends·

　　他能再次面对她们吗？斯科特扪心自问。他能利用“敌人”的帮助找到自己的朋友吗？

　　"What is it, Scott·" Jean said, watching him.

　　“怎么啦，斯科特？”吉音看着他。

　　Scott clamped his jaws shut, then relented."Not all the Invid have left," he told them at last.

　　斯科特紧咬着自己的下巴，然后放松。最后他说道：“并不是所有的因维人都离开了。”

　　Above them rose crystal palaces and translucent spires, mansions of white-frost gingerbread and platforms of smoky blue glass, elfin halls and minarets, stately columns, onion domes, and ethereal towers.

　　在他们的上面升起的是水晶宫殿和透明塔尖，白雾环绕的大厦和烟雾弥漫的蓝色玻璃高坛，灵异的大厅和尖塔，堂皇的圆柱，洋葱状的圆顶，还有空中的堡垒。

　　Above them were alloy plains three hundred miles wide and burnished smooth as a looking glass, idyllic landscapes dotted with sea-green lakes, and skies of gold filled with conediers, hovercraft, and outsize magical carpets. A dreamy world of perfect days and tranquil nights, of exotic biota and Eliding beings in high-collared robes whose silent speech was a gentle thought carried on the wind.

　　在他们的上面是300英里宽的、打磨得如同镜子般光滑的合金形成的平原，点缀着海蓝色湖泊的田园山水，金色的天空中到处都是圆锥形物体（conediers），气垫船，以及特大号的魔毯。这是个梦幻般的世界，这里有完美的白天和宁静的黑夜，有外来的生物区域，有穿高领长袍通过气味无声的传递信息的艾莱丁（Eliding）生物。

　　And below them .._. below them was that which had given shape to the illusion above: the ultratech complexities of a planet-sized artifact, birthed in the mind of an alien genius who had left his mark on half the far-flung worlds of the Fourth Quadrant. A genius met in lore and legend or encountered in towering shrines that masked the being himself.

　　而在他们的下面，他们的下面是创造上面这一切的是一个星球般大小拥有超级复杂技能的人造物体，它是由一位来自第四星区以外却在第四星区半数以上的地方留下过足迹的天才创造的。这位天才获得的知识以及与圣坛的邂逅帮他掩饰了自己。

　　He had perhaps imparted his name to the artifact or left that for others to do, but that his very essence was there erected-in those spires and domes and artificial lakes-was not to be denied.

　　他也许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人造物体，也许是别人所为，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的精髓一直矗立在那里，在那些塔尖，圆顶和人造湖泊中。

　　And suspended between-in the boundless chamber that confined them-was this place of instrumentality nodes and info-networks, the material interface with the Awareness-Haydon had set in place to mind his clever works. So this place was neither one nor the other but a middle ground from which to know creator and created, sacrosanct, then, truly suspended. For from, where else could one take the proper measure of things·

　　在它们之间悬浮的是这个容纳了这所有一切的无限大的房间，是联系先知爱威尼斯-海顿的物理界面是各种各样的机构节点和信息网络，用来照顾他的精心的劳动成果。所以这里不是别的任何一样东西，而是一个去认识创造者和创造物的平台，神圣而真实的浮在空中。其他什么地方还能够适当的测量物体？（？？？）

　　Exedore ceased his mystical musings even before he sensed the soft intrusion of Veidt's sendings. This was what mingling with humans and Garudans had wrought, he told himself, a penchant for the metaphysical. Questions commencing with why.

　　艾克西多停下了自己的冥想，发觉维特发送的信息轻轻的来到。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人类和嘎鲁达人精巧的混合，纯哲学的兴趣。他开始问为什么了。

　　How far he had come from the directed, purposeful nature of the Imperative! he would catch himself thinking. Feeling as remote from that now as his recontoured physical self was from the genetic vats that had conceived him. Normalized in both size and aspect and drained of the conquering urge, the compulsion to obey without question. Given to metaphysical ponderings. How un-Zentraedi, indeed! And how Great Breetai would have mocked him!

　　与原来直接的、以遵从命令为目标的本性相比，现在自己的变化使多大啊！他忍不住这么想。从原来巨大身躯改变到目前正常的体态，同时完全改变了征服的欲望与义无反顾执行命令的本性，这是多么的不象是天顶星人啊！这也是伟大的布里泰嘲笑他的话！

　　"A moment more and the requested correlations will be available," Veidt sent from the data column.

　　“再过一会儿，请求的联系就会有了。”维特从数据列中发送过这样的信息。

　　Exedore swiveled in his chair to regard the limbless Haydonite-his partner these past years. A response formed on the tip of his tongue, though there was little need of it. An old habit, difficult to break."I, um ..."

　　艾克西多转动椅子，注视着这位没有肢体的海顿人，这个过去几年来他的同伴。虽然没有什么必要，他还是回答说：“我，嗯……”，这实在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老习惯。

　　Veidt hovered through a quarter turn to face him with what nearly approximated a smile.

　　维特转过四分之一圈，带着一种类似微笑的表情看着他。

　　"I am well aware that my workings please you, Lord Exedore. Your words are an echo, you understand-an unnecessary redundancy."

　　“我很清楚我的工作令您满意，艾克西多大人。您的话只是重复，您知道，没有必要的重复。”

　　Exedore favored him with a genuine grin, as difficult to suppress as the habit itself. This was as close as they came to jesting or arguing, he still was not sure which. Veidt's face had already resumed its normal configuration, which was to say, blank. As featureless as an unfinished mannequin's, a tech aboard the SDF-3 had once commented in Exedore's presence.

　　艾克西多赞许的给了他一个诚挚的微笑，虽然不能改变他的习惯。这更像是打趣或者争论，他也不能确认是哪一种。维特的脸色恢复了常态，即空白状。SDF-3上的一名技师曾经对艾克西多的出现评论道：如同没有完工的人体模特般毫无特点。

　　"Featureless, yes," Veidt sent,"but hardly unfinished, Exedore:"

　　“确实毫无特色，”维特继续着，“但是就快完成了，艾克西多。”

　　Early on Exedore had found it somewhat unnerving to have his thoughts scanned on a moment-to-moment basis, but he was long past concern or misgiving. It was logical, in fact, that he open his mind to Veidt, if only to expedite the unraveling of the cosmic puzzles someone had seen fit to send their way.

　　很早以前艾克西多就发现断续性的思考令人身心疲惫，一直以来他就忧虑不安。事实上，他对维特敞开心扉是正确的，即便只是为了去尽快揭开别人留下的关于宇宙的种种难题。

　　And "baffling" only began to describe them.

　　只能用“困惑”加以形容。

　　The SDF-3 was missing, not merely disappeared into hyperspace but vanished from the Quadrant. The ship had not emerged from fold anywhere in known space, nor was it trapped in the netherscape of the hyperdomain. Haydon IV's Awareness had told them that much already. But what the artificial sentience could not tell them was where the ship was or whether it existed at all. The SDF-3 had simply ceased to be, and yet there were no indications that it had met with any of the thousand ills matter was heir to.

　　SDF-3消失了，不仅仅是消失在了超空间中，而且是从星区中彻底不见了。飞船没有从任何已知空间通过折叠出现，也没有被限制在超空间的临界处。海顿4号的先知爱威尼斯已经把这些告诉他们了。但是人造感知没有说的是飞船究竟在哪儿，或者飞船是否还存在。SDF-3就这么简单的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线索表明她碰到了后来那许许多多的问题。

　　That the dematerialization had coincided with a reawakening of a myriad slumbering computer components, Exedore initially read as a sign that the artifact planet had been in some sense, responsible for the event.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 however, had led him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wareness had not been responding to the SDF-3's plight, after all, but to a concurrent phenomenon that had taken place clear across the Quadrant:

　　最初看到非物质化与无数计算机部件从沉睡状态中苏醒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艾克西多认为这个人造的星球在其中起了某些作用。然而在随后的调查中，他最终意识到先知爱威尼斯与SDF-3的消失时没有关系的，但是爱威尼斯应该是引起整个星区中一系列并发事件的原因所在。

　　Along a spacetime curve that led to Earth.

　　这些事件组成的时空关系曲线指向了地球。

　　Something originating there had sent an energy pulse through the fabric of the continuum, whose destination seemed to be the distant collapsed giant the Tiresians knew as Ranaath's Star.

　　源自这里的某样东西发出了一道能量脉冲，穿过连续的空间结构，最后指向泰雷西亚人认为是拉纳斯星的坍塌的白矮星。

　　Haydon-he has returned to our world! Veidt had sent at the time, and-novice astrophysicist that he was-Exedore had taken him literally. But literalness was not something the Haydonites practiced with regularity, and the expression-for that was what it was-was best translated by the Terran self condemning phrase Well, I'll be damned!

　　海顿自己已经回来了！维特写道，虽然他是个初级的天体物理学者，艾克西多还是按照字面来理解他的意思。但是字面并不是代表海顿人的实际表述，所以这句话最好的翻译成地球人的说法是：嘿，我完了！

　　The very one Exedore had used sometime later when he bad learned of the Invid's departure-months ago, Earthrelative, after a series of mostly interrupted exchanges between Earth and Tirol and between Tirol and Haydon IV. Since then, the Awareness had been spewing out a steady stream of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and puzzling data readers, conversing with itself on an information level the likes of which Exedore had never encountered. Veidt had been successful in eavesdropping on the Awareness's inner dialog and enticing it to display some of its findings-in holographics, projecbeam, and the occasional verbalization, remarkably enough, issued forth in fluent Tiresian (linga franca). But little of it made any sense to Exedore, on whose shoulders the search for the missing flagship had fallen. The Zentraedi could almost smile, recalling Zor's original fortress, the SDF-1. He had been successful in tracing that one, but that hardly qualified him as an expert in the field.

　　当后来泰洛与地球，以及海顿4号与泰洛之间发生的断断续续的相关事件，因维人离开了地球，，艾克西多也这么说到。从那之后，爱威尼斯就不断的向外发送经过数学计算的数据流来迷惑接受者，而与他自己在一种艾克西多从未遇到过的信息水平上进行交流。维特成功的窃听了爱威尼斯内部的对话，并试图将其中的一些发现，如全息信息，投射波，以及偶尔的一些言语，用流畅的泰雷西亚语演示出来。但是这些对艾克西多而言，对寻找SDF-3而言都没有什么意义。当联想到佐尔的SDF-1，天顶星人忍不住要笑了。他能够非常成功的跟踪 SDF-1，但却不能使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Cabell had promised to tear himself away from Tiresia to join in plying the Awareness with questions, but Exedore thought the coded outpourings might outdistance even the master himself.

　　卡贝尔承诺要从泰雷西亚独立出来并加入到询问爱威尼斯的队伍中来，但是艾克西多认为经过加密的信息会使所有的人迷惑不解，即便是加密者自己。

　　They needed Emil Lang or the Zor-clone, Rem, who had contributed so much to the facsimile matrix fashioned by the REF to empower its fleet. They needed the combined intellect of the SDF-3's Robotechnicians.

　　他们需要艾米尔·郎或者是佐尔的克隆体，雷，来帮忙；而正是雷大量的协助了远征军用复制矩阵为整个舰队提供了动力。他们也需要来自于SDF-3上面各种各样的洛波特技术。

　　Better still, they needed Haydon."My thought exactly, Lord Exedore."

　　最好还需要海顿。“这就是我的想法，艾克西多大人。”

　　Exedore chuckled to himself."Yes, Veidt. The Earthers have a saying, I believe.`Great minds think-'"

　　艾克西多轻声笑着：“是的，维特。地球人有一句话，叫做‘英雄所见……’”

　　The chamber had begun to vibrate. That in itself was nothing unusual. In fact, during the five years Exedore had been on-world he had known instances where the vibrations were strong enough to rattle the alloy walls and rumble data discs out of their holders. But the sudden tremor was more intense than any he had experienced.

　　房间开始振动，虽然自身并没有什么异常。事实上，自从艾克西多来到这里以后的五年中，这种振动都足以使合金的墙面咯咯作响。但是这次突然颤动的力度却是前所未有的。

　　"Another atmospheric cleansing·" the Zentraedi asked in a quavering voice."A seasonal change· An internal overhaul, the upwelling of a new lake or the damming of a stream-send something, will you!"

　　“有一次的大气净化？”天顶星人颤抖着问，“季节的变化？内部检修，一个新的湖泊的喷流，或者某种物体的流动？你觉得呢？”

　　Veidt had glided back to his station by the central data pillar, his high-collared cape a screen for projecbeam schematics, a dizzying light show of flashing alphanumeric analogues and equational abstracts.

　　维特迅速回到自己位于中央数据计算机旁的座位，他的高领斗篷映射在出现图表的银幕上面，更多的是炫目的光束照射出来的天文数字和方程式的梗概。

　　"An intruder, perhaps," Exedore continued, his stubby hands spread atop leaping sheets of hard copy like some Ouija board reader."An unannounced ship-"

　　“可能是一次入侵。”艾克西多继续道，他那双粗而短的手放在那些不断变化的数据报表上面，就像一个占卜家一样，“一艘没有说明的飞船……”

　　"I heard you," Veidt sent with a sting."It is none of those things. Something novel, unprecedented."

　　“我听到了，”维特写出一行信息，“这些都不是，而是某种新奇的，前所未有的东西。”

　　Exedore ceased his futile efforts to steady his work and with some difficulty swiveled to regard the strobing databanks of the Awareness, data scrolls and cards tattooing to the floor at his feet. The information traffic displayed was enough to render the Invid leave-taking a minor itch.

　　艾克西多停下手中无用的努力，然后艰难的转向考虑爱威尼斯发出的那些数据。这些信息足以提供因维人离开的一些踪迹。

　　"What is it, Veidt·" Exedore pressed, a note of alarm in his voice. A deep-space view of Haydon IV advanced through the 3-D field of a projecbeam, a variegated ball in time-lapse motion."Veidt," he repeated.

　　“那是什么，维特？”艾克西多略带一丝恐慌地问道。一幅海顿4号纵深的图从3维投影中显现出来，形成一个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球体。“维特，”他重复道。

　　"Primary activation sequences have commenced," the Haydonite sent with curious detachment."Atmospheric integrity is constant for the moment. Surface damage is projected to be well within accepted parameters. Casualties among offworlders are not expected to exceed a thousand."

　　“初期激活序列已经开始了，”海顿人维特陆续写道，“现在大气的完整性还是得以保持的。表面的损坏预估是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外来人员的伤亡不会超过一千人。”

　　"Casualties·" Exedore said; up on shaky legs, bulging eyes darting between Veidt and the projecbeam field.

　　“伤亡？”艾克西多颤动着，凸起的眼睛看着维特和投影区。

　　Veidt rotated to face him, a lavender brightness pulsating from the center of his smooth forehead."The crossing is achieved. The Event is occurred. Praise Haydon."

　　维特转过身朝着艾克西多，他那光滑的前额中央跳动着紫色的光亮。“跨越已经完成。大事正在发生。歌颂海顿。”

　　Careful not to be too literal, Exedore reminded himself. Praise Haydon could mean almost anything."The Event·" he asked cautiously.

　　注意不要太按字面理解。“歌颂海顿”可能是指其他的任何事情。“大事？”他小心地问道。

　　Veidt nodded."Haydon IV is leaving orbit. Shortly, we will depart the Briz'dziki system entirely."

　　维特点点头：“海顿4号正在离开自己的轨道。很快我们就会完全离开布里兹止奇系统了。”

　　Exedore's mouth fell open."Haydon," he muttered."He has returned to our world."

　　艾克西多的嘴长得大大的。“海顿，”他喃喃自语，“他终于回来了。”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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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tion to leave Earth irradiated rather than leave it to the Invid Regis was carried by a narrow margin. Balloting was kept secret, and there has yet to be discovered a person-by-person breakdown of the vote. Of the ten members of the [Plenipotentiary] Council, there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two abstentions from Stinson and Longchamps. Obstat, Huxley, and others have elsewhere indicated the basis of their individual decisions. Of the participating members of the REF command staff, seven voted in favor of using the Neutron-S missiles, five against. It is altogether ironic that the decision to irradiate Earth was arrived at in Tiresia, where, centuries before, the Robotech Masters had sentenced Optera to suffer a similar fate.

　　Ahmed Rashona, That Pass in the Night: The SDF-3 and the Mission to Tirol

　　毁灭地球，而不让因维人雷吉斯占有地球，这一项动议只获得了极其微弱的支持。投票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每一个人的态度外界都不知道。10人委员会中的两位，斯汀森和朗钱普斯投了弃权票。奥伯斯塔特，赫胥黎和其他人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参加表决的远征军指挥官中，有7人赞成使用中子S导弹，5人反对。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毁灭地球的决定是在泰雷西亚达成的，而在正是这里，几个世纪以前，洛波特统治者们宣判了奥普特拉类似的命运。

　                       　——艾姆德·拉索纳，《穿越黑夜：SDF-3和前往泰洛的任务》





　　Lisa dreamed a tunnel in the sky, a radiant corridor stretching timeless across the heavens. Warm to her hands and bare feet, secure and enfolding, redolent with aromas of spring and summer. At one end her father waved good-bye, a smashing figure in his United Earth Government tunic with its breast salad of ribbons and braid; at the other end was a patch of scudded sky that could have belonged only to once-upon-a-time Earth.

　　丽莎梦见天空出现了一个隧道，仿佛一条光芒四射的走廊在天上无限制的绵延。她的手脚能感觉到温暖，安全和可靠，也想起了春天和夏天弥漫的芬芳。在另外一边，她的父亲在挥手道别，身上穿着布满绶带和镶边的联合地球政府的制服；而在另外一边是一小片飘着蒙蒙小雨的天空，那是曾经属于以前的地球的一种美景。

　　It occurred to her that she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than seventeen, returning to Macross Island after her first real leave. Was this carpeting below her, then· The warm glow the lights of some airport concourse or jetway·

　　她仿佛回到了17岁以前，仿佛再次回到了麦克罗斯岛。毯子的温暖使机场的人群和跑道都变成了红色的光晕。

　　But where were the flight attendants, then; where were her guides· And how could she hope to find her seat without a boarding pass·

　　但是飞行随从去哪儿了？她的向导去哪儿了呢？没有登机牌，她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呢？

　　She slapped the pockets of her long coat as she walked, panic gaining on her. The light ahead was almost too intense to behold, like the sun itself on a cloudless south Pacific afternoon when there was not a breeze in the world.

　　她就这么走着，不停的拍打着自己长衫的口袋，恐惧感越来越强烈。前面的光线强烈得无法直视，如同在没有风没有云的某个下午照射到太平洋上的阳光一样。

　　The hot sand was making her hurry along, but it was the voice she was responding to now. The panic evaporated, trailing behind her ghostly and diffuse, and the warmth returned. Her mother's voice, her arthritic hand waving in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Her guide, to be sure, a smile broadening as Lisa outran the years; the deaths and disappearances that ruined her garden. A child as she approached the light, Earth too remote to touch ...

　　炙热的沙子迫使她显得匆忙，但是那种声音她现在能感觉到了。惊慌消失了，她身后的足迹也朦胧的散开来，她又能感到温暖了。母亲的声音和不太灵活的手在走廊另一端的光线中挥舞……她这些年以来的向导向她微笑……她那毁坏的花园……她像一个孩子般靠近那些光线，却发现地球是如此遥不可及……

　　I'm dead! she thought·

　　我已经死了！她想？

　　-as noise filled her up and air swelled her lungs, bringing renewed life to her pounding heart. A dream, she told herself, the recurrent one her mind reserved for hyperspace folds.

　　此时噪声惊醒了她，使她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中来。她告诉自己是一个梦，一个不断重复的关于超空间折叠的梦。

　　Everyone had them, those nightmares and visions, brief excursions to private heavens or hells. Space lace, some of the crew called it. With an ever-present out-of-body component, an after-life accompaniment.

　　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噩梦和幻像，如同在自己的天堂或者地狱进行的一次旅行。一些乘务员把它叫做空间缎带，一种身外之物或者殉葬品。

　　Only this time she had died, and that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Grief coursed through her, a profound sense of loss, a kind of terminal nostalgia. Had it been stirred by the dream· Or did it emanate from the nurturing other she had discovered within herself·

　　这一次她似乎已经死了。一种失去的悲伤深深的困扰着她。这是梦导致的吗？还是由于她对自己心灵深处的新的发现引起的？

　　Roy was suddenly on her mind, her bright center in the universe, her barely five-year-old hero. The thought of having to open her eyes filled her with fear. But open them she would.

　　她突然想到了罗伊，她那五岁的儿子和她生活的希望与中心。必须睁开眼睛的想法是她感到恐惧，但是她必须这么做。

　　And the grief propagated.

　　悲伤的情绪传播开来。

　　The SDF-3 bridge was as dark and silent as a tomb. Sweat burst from her palms like splinters of ice.

　　SDF-3的舰桥如同坟墓般黑寂。汗水就像破裂的冰一样从她的手掌中冲出来。

　　"Lieutenant Toler," she said."Mister Hakawa·"

　　“托勒中尉，”她叫到，“羽川先生？”

　　"Here, sir," someone answered from a duty station behind the command chair. She called to the rest-Williamson, Price, Martino-and one by one they responded, reborn from dreams. Lisa flathanded the com-line stud built into the arm of the chair and called for Dr. Lang in engineering.

　　“我在这里，长官。”一个声音从指挥座椅后面的值班台回答到。她继续点名，威廉森，普莱斯，马蒂诺。他们一一从恶梦中醒来，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丽莎按下座椅扶手上的通信钮，呼叫工程舱的朗博士。

　　"All systems are down, Sir," said a voice in the darkness-Price, Lisa ventured correctly."No response from any of the backups: It's like we're unplugged."

　　“所有系统都不工作了，长官”黑暗中，一个声音说到，丽莎猜想是普莱斯。“任何备用装置都没有响应。我们没有动力了。”

　　"Nonsense," Lisa returned."We're obviously not weightless, Mister Price. And unless we've somehow defolded on Earth's surface, I'd hazard a guess some systems are operational."

　　“荒唐，”丽莎回答道，“显然我们还没有失重，普莱斯先生。除非我们反折叠到地球表面，否则我打赌还有一些系统是能工作的。”

　　"Yes, sir."

　　“是，长官。”

　　"Doesn't anyone keep a damn flashlight up here·" she said, cautiously feeling her way out of the chair. Off to her right she heard a pneumatic hiss, a tear of Velcro."Everyone stay put," she called toward the sound."We're still on full alert, gentlemen. Besides, I don't want anyone walking into a bulkhead."She directed her voice starboard, toward Toler's station beneath the threat board."Mister Toler, you're the youngest among us. How's your vision·"

　　“谁有手电筒？”她说到，小心的走出椅子。她听到右边有密封圈漏气的声音。“大家小心，”她大声说，“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全力警惕，先生们。此外，我不希望有人撞倒墙壁。”她对着右舷托勒的方位说道，“托勒先生，你最小，看到什么了吗？”

　　"Better than perfect, sir," Toler told her, a crack in his voice on the last word.

　　“好得不能再好了，长官。”托勒的回答中带着一丝撕裂的尾声。

　　"Do you think you can make your way to the hatch and engage the override·"

　　“你能走到手动装置并启动它么？”

　　"With my eyes closed, sir."

　　“我能闭着眼睛走过去，长官。”

　　Everyone laughed, and the tension eased somewhat."Yes, well, you can keep your eyes open, Lieutenant. This isn't a test of your agility. I just want to know if the whole ship's in this fix."

　　大家都放松的笑了。“是的，当然你可以睁开眼，中尉。这不是要测试你的灵活性。我只是想知道整个飞船都不能动了。”

　　"I understand, sir."

　　“我知道了，长官。”

　　Lisa heard Toler's chair swivel. A few moments later came the low thud of retracting bolts. The air stirred as the hatch slid open and the sound of half a dozen voices drifted in from the operations room. Toler and someone else made startled sounds."What happened·" Lisa asked.

　　丽莎听到托勒转动他的椅子。过了一会儿又传出了收起门拴的抨击声。舱内滑梯打开了，空气中传来操作间内十几个人的声音。托勒和另外一个人发出吃惊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情？”丽莎问道。

　　A man's voice growled:"Who is that·"

　　这时一个男子的声音问到：“你是谁？”

　　"Lieutenant Toler. Who's that·"

　　“托勒中尉。你是谁？”

　　"Commander Forsythe, Lieutenant. Stand aside."

　　“福尔赛提指挥官，中尉。请让让。”

　　"Sir!" Toler snapped.

　　“长官！”托勒惊讶道。

　　Lisa heard a hollow meeting of flesh and bone and a follow up wince of pain."Damn, boy," her bald-headed exec said,"you don't have to salute me!"

　　丽莎听到了骨肉相碰的声音，然后是一个由于疼痛而退缩的声音。“该死的，小伙子”她那谢顶的副官说，“你不需要向我敬礼！”

　　Just then the emergency lights came up, banks at a time, red and somber throughout the bridge. A slight shudder swept through the ship, and Klaxons wailed midnote, signaling battle stations.

　　就在此时红色的应急灯亮了，照着昏暗的舰桥内部。飞船抖动了一下，如同克拉克森悲伤的曲谱，指示着各个战位。

　　"That's more like it," Lisa enthused."Showing up crippled would send one hell of a message to the Regis."

　　“这就更像了”丽莎激动道：“可以给雷吉斯一个信息了。”

　　Forsythe stepped through the hatch, throwing Toler a hard look before joining Price at one of the forward heads-up display screens.

　　福尔赛提走过舱口，狠狠地蹬了托勒一眼，然后与普莱斯一起走到前方的显示屏。

　　"We're still dead in space, sir," Hakawa updated."Auxiliary power forward and to all priority stations, but all scanning, ECM, and defense systems are non-op."

　　“我们仍然困在这里，长官。”羽川更新着。“辅助能量已经提供给了所有的优先岗位，但是所有的扫描，ECM和防御系统都不能工作。”

　　"Can we determine our position·" Forsythe asked."Negative, sir Guidance, telemetry, and astrogation are still down."

　　“能确认我们目前的位置吗？”福尔赛提问，“看来不能，长官。导向装置，遥测装置和空间航行装置仍旧不能工作。”

　　Lisa traded frowns with Forsythe and glanced over her shoulder at the watch officer."Well, we can at least take a look outside, can't we·"

　　丽莎皱着眉与福尔赛提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向身旁的观测军官问道：“好吧，至少我们还能看看外面的东西，不是吗？”

　　"Yes, sir."

　　“是，长官。”

　　"Raise the forward cowl, Mister Hakawa," Forsythe said impatiently.

　　“升起前向通风口，羽川先生。”福尔赛提不耐烦地说到。

　　Lisa could barely contain herself. It was almost as though she could dismiss this latest snafu the way a cyclist might shrug off a punctured tire after a thousand-mile journey. Earth, after close to fifteen years. With nothing unforeseen in store for them this time: no accidental jumps to Pluto, no fold hitchhikers to rescue, no surprise attacks by alien cruisers. The REF knew who and what they had come for: the Regis and the world they had lost to her. They knew, too, the Shock Troopers and Pincers they would be facing, and they knew how to engage them.

　　丽莎几乎不能容忍自己了。她真想摆脱这种混乱的局面，就像一个自行车手经过长途旅行后扔掉千疮百孔的轮胎。离开地球15年了。这次他们却看不到任何希望：不是意外的跳跃到冥王星，没有需要营救的折叠旅行者，没有外星舰队的进攻。远征军明白自己的角色和目标：雷吉斯和被她占领的世界。他们也知道会面对震爆机甲和蟹型机甲，并如何战胜它们。

　　And best of all, they knew they would succeed.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会成功。

　　Six years of effort had gone into this one day, and the fleet that was the result of that labor would be spread out before them, weapons arrays and combat mecha targeted for Reflex Point. Earth, Lisa said to herself again as the forward view port shields retracted. Earth!

　　6年的努力变成了这一天，辛勤建立起来的舰队、武器和战斗机甲都瞄准了反射点。当前向观察口关闭后，“地球”丽莎又一次的对自己说到。地球！

　　Light of a sort began to filter onto the bridge, only it was neither the welcome warmth of Sol nor the reflected brilliance of their blue-white homeworld.

　　某种光线经过过滤照射到舰桥，但这不是太阳（Sol）欢迎的热情，也不是地球蓝白色的光辉。

　　It was the alien light at the end of Lisa's tunnel in the sky. It was death light.

　　这是丽莎梦境中通道末端外星的光线。代表死亡的光线。

　　On the command balcony of the fortress's cavernous Tactical Information Center, Rick Hunter stared uncomprehendingly at the monitors affixed to the portside bulkhead.

　　SDF-3巨大的战术信息中心的指挥室里，瑞克·亨特迷惘的看着墙壁上的显示器。

　　"I'm sorry, sir," an enlisted-rating tech stationed at a nearby console repeated,"but the opticals are on-line. This is the external view. Sir."

　　“对不起，长官。”附近一个控制台边的一位应征入伍的技术员重复道，“但是可以直接用肉眼观察。这里是外面的情况，长官。”

　　In the phasing, satanic illumination of the emergency lights the room could have been a corner of hell. Rick would have taken odds that it was just that: the hell of his space lace given shape during the fold. But unlike Lisa's recurrent tunnel, Rick's nightmare vision did not require a jump to ignite it. The set, the setting, the thousand separate elements that composed it could all be traced back to the Genesis Pits on Optera. Walk away from it you might, but turn around and the fear would be there, waiting for you, beckoning you back into its sinister embrace.

　　这个时候应急灯那显得恶魔似的灯光使得整个房间如同地狱的一个角落。瑞克可能是这么想的：这该死的空间缎带是由于折叠形成的。但是不同于丽莎梦境中不断出现的通道，瑞克的噩梦不需要用跳跃来引起幻像。构成目前这个现实的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独立事件都可以被追溯到奥普特拉上的进化坑。你可以避开它，但是你一旦回过头就会感到恐惧在那儿召唤你回到它凶险的怀抱。

　　An intercom buzzed insistently at Rick's back."Command One," he heard his adjutant say at last."Doctor Lang, Admiral," the colonel continued, conveying the mobile over to him.

　　对讲机在瑞克的后面不断的发出嗡嗡的声音。“1号命令，”最后他听到他的副手在说，“将军，是朗博士。”这位上校一边说，一边把对讲机地给了他。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Rick shouted into the mouth piece."Where are we·" He glanced at the monitors once more before proceeding."It looks like fog out there, Lang. Is that possible·"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瑞克对着话筒咆哮。“我们这是在哪儿？”他又看了一眼所有的显示器，继续道：“这里好像冒出了很多烟，朗。这可能吗？”

　　"I would like to humor you, Admiral," Lang said,"but, unfortunately, there is little humor in the situation. And if it is indeed a fog, as you suggest, it is of the quantum sort. We have life support, but little else, as I'm sure you're aware."

　　“我可以跟你开玩笑，将军，”朗说到，“但是不幸的是，现在的情况不允许开什么玩笑。如果像你所判断的那样，这真是烟的话，这种烟是属于量子级别的。我们目前还有生命维持系统，但是其他的几乎没有，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

　　Rick's boot continued to tap the floor long after Lang had finished. The two men had grown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on Tirol, Lang like some Prometheus with his facsimile Protoculture matrix, and Rick busy with Roy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wizard of Robotechnology kept getting stranger while Rick just kept getting grayer.

　　与朗的对话结束后，瑞克用靴子不停的踢着地板。自从来到了泰洛以后，他们两个就疏远了，朗就像普罗米修斯般沉迷于他的复制史前文化矩阵，而瑞克则忙于照顾罗伊。这位洛波特技术的巫师变得越来越奇怪，而与此同时瑞克则变得越来越苍老。

　　"How long before you can return power to the drives·" Rick demanded.

　　“你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动力？”瑞克问道。

　　It was to be the REF's final battle, he thought, the one that was to decide their fate, return to them their homeworld or send them back to Tirol, an irradiated Earth in their wake.

　　这将是远征军最后的战役，他想，这场战役将会决定他们的命运，是还给他们即将毁灭的地球还是退回到泰洛去。

　　Lang launched his patented maniacal laugh through the earpiece."Perhaps you should abandon your post for a moment and come below, Admiral. There's something I'd like you to see."

　　耳机里面传来朗那标志性的狂笑声；“将军，你也许应该暂时离开你的岗位到下面来一下。我相信这里的东西会使你感兴趣的。”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Lang," Rick told him."Just tell me where we are." He heard the urgency in his voice and noted that his adjutant was fixing him with a concerned look.

　　“我没有时间下来，朗，”瑞克回答道，“快告诉我，我们现在在哪儿。”他听出自己的声音中带有的紧迫感，也注意到他的副官正关注的看着他。

　　Lang's laugh trailed off as he cleared his throat."You may not like the answer, Admiral."

　　朗停止了笑，并清了清喉咙，说道：“你可能不会喜欢答案，将军。”

　　Rick's hold on the phone became viselike."You let me lie the judge of that."

　　瑞克紧紧地握着话筒：“你让我来自己判断。”

　　Lang was quiet a moment, then said:"Nowhere."

　　朗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不在任何（我们已知的）地方。”

　　In whispered voices behind cupped hands it was often suggested that Dr. Emil Lang ran the ship. Not that he had much to do with command decisions or actual hands-on astrogation, but that he ran the ship in the sense of driving the ship, fueling it. Word was passed in those same engineering huddles that the Reflex furnaces and Protoculture drives were nothing but pretense-mock-ups constructed to put the uninitiated at ease-when in fact Lang himself was the drives. Lang folded space; Lang jumped the fortress from realm to realm.

　　一直以来都有一种传言，认为是艾米尔·朗博士操控飞船的。并不是说他亲自动手或者发布命令进行宇宙航行，而是因为他用意识操纵飞船，并为它提供动力。那些混乱的工程师们认为反射炉和史前文化动力不过是对不知内情的人的一种可笑掩饰，而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朗自己。朗进行空间折叠；朗使堡垒在不同的空域中进行跳跃。

　　Lang was aware of all the rumors but did little to discourage them. Myths concerning his powers and prowess had been in the making since the first day he had set foot inside the grounded SDF-1. No one had seen him take the Protoculture mindboost that had altered the direction of his life, but they had read the change in his reshaped eyes. And had his eyes not betrayed him, even had he not taken the boost, they would have invented it for the myth, witnessed that he alone among Earthers was destined to see deeper and clearer than the rest, that the Protoculture had a natural affinity for him.

　　朗知道这所有的传言，但是他并没有去揭穿它们。关于他非凡的力量和技术的神话从他第一次踏入SDF-1那天就开始了。没有人看到他利用史前文化来提升自己的智力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但是人们却从他变形的眼睛中看到了变化。如果不是他的眼睛表明了变化，甚至他也没有提胜过自己的智力，当看到它比其他任何地球人都能更加深层和清楚的了解史前文化，并为其着迷，人们只能把这一切归结为神话。

　　But that was just the sort of thinking that pointed out how great a distance he had yet to travel. The ship's drive, he sniggered to himself. Hardly. The ship's driven, perhaps; the SDF-3's preconscious libidinal urge ...

　　但是那种想法只能表明他曾经经过了非常远的探索。飞船的驱动器，他暗笑着。勉强这么认为吧。飞船的驱动器，也许吧；SDF-3的预知本能的动力……

　　Lang lifted his eyes to regard the displays once more. On screen were remote views into the heart of the fortress's power plant; safely rendered for a mortal's eyes, for one did not look long into the naked eye of God and live to describe it. But there was a burning bush now, no ten thousand stars or golden heavens, simply the absence of those things. What Lang saw instead was a reflection of his own pride, the hubris that had dominated him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He and Cabell and the Zor-clone, Rem, harvesting the Flower of Life from Optera's regrown fields, coaxing the secret of the Shapings from its trifoliate core, creating a matrix of their own design. And now this.

　　朗抬起头再次看着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着堡垒动力矩阵的心脏部分：对凡人的眼睛（这样的眼睛无需长时间的看着上帝的眼睛，也不是用来形容这些德）而言是安全的。但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没有星星没有天空，什么都没有。朗看到的实际上是自己五年以来傲慢情结的一种反射。他，卡贝尔，以及佐尔的克隆体，雷，共同在奥普特拉上面重新播种生命之花，试图从造物者那儿破解这种三叶植物核心的秘密，从而创造出自己设计的矩阵。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指动力矩阵）了。

　　Lang saw his face in the display screen and laughed out loud. The Shapings were teaching him a lesson.

　　朗看着显示屏中自己的脸，突然大声地笑出声来。造物者一直在给他一个教训。

　　He was still laughing when Rick Hunter rushed in, threading his way through the chaos, techs and their bewildered assistants moving frantically from station to station.

　　直到瑞克·亨特冲进来后他还在笑着，笑声穿过了混乱的人群，技术人员以及忙忙碌碌地在不同岗位之间穿梭的不知所措的助手们。

　　"What'd you get me down here for, Lang·" Rick barked, pacing behind Lang's chair and glaring down at him.

　　“你让我到下面来干什么，朗？”瑞克走到朗的身后瞪着他吼道。

　　Lang's upturned look was unreadable as he indicated the displays. His humanity as well as his age seemed to have been arrested by continual contact with the Protoculture.

　　朗的目光盯着显示屏，显得僵化而且无法理解。他的人性和年纪似乎随着他与史前文化不断的接触而停止了。

　　"See for yourself, Admiral."

　　“你自己看吧，将军。”

　　Rick spread his hands atop the console and leaned toward an on-screen computer-enhanced translation of the engines' subatomic fire. He held the pose for a moment, then glanced at Lang in annoyance."I don't see anything wrong, Doctor."

　　瑞克把头伸向控制台上方并尽量靠近屏幕，屏幕上面强化的显示着引擎原子内着火的景象。他保持了一会儿这样的姿势，然后看着朗厌烦的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一样，博士。”

　　Lang snorted."No, of course you wouldn't, Admiral." Rick was used to the condescending tone.

　　朗哼着说：“不，你当然看不出，将军。”瑞克已经一贯了这种故意屈尊的语气。

　　"Explain." The Roboscientist sighed and blanked the monitor with a tap of a crooked forefinger."It has vanished, Admiral-the Protoculture. Disappeared."

　　“这样说吧。”洛波特科学家叹息着用他那弯曲的食指关掉了显示器，“它消失了，将军，史前文化消失了。不见了。”

　　Rick's dark brows beetled. He reached out to reactivate the screen, but Lang's powerful hand restrained him.

　　瑞克阴沉的脸庞茫然了。他靠近前去试图重新打开显示屏，但是被朗那有力的手阻止了。

　　"Take my word for it, Admiral, the Protoculture has vanished." It would have been senseless to talk about the shadowy presence of the black-robed wraiths Rem had taught him to recognize."Yes, exactly as it disappeared from the SDF-1," he added, discerning Rick's thoughts.

　　“相信我的话吧，将军，史前文化已经消失了。”现在谈及雷曾经教他辨识的黑袍幽灵鬼魅般的出现已经没有意义了。“是的，就如同它从SDF-1上面消失一样。”他察觉出瑞克的想法，补充道，

　　"But how·" Rick began."Why·"

　　“但是如何消失的呢？”瑞克发问，“为什么会消失呢？”

　　"To teach us a lesson, I think."

　　“给我们一个教训，我这么认为。”

　　Rick shook his head."A lesson·" He swept his arm through an all-encompassing gesture."Listen to me, Lang. Rheinhardt and the rest of the fleet are out there waiting for us. Do you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瑞克摇着头。“教训？”他作出一种围绕的手势。“听我说，朗。莱茵哈特和舰队的其他人都在那儿等着我们。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The scientist gave him a pitying look."I assure you, Admiral, the fleet is not out there."

　　这个科学家同情的看着他：“我想你担保，将军，舰队已经不在那儿了。”

　　"Then where the hell are we·" Rick said, at the end of his rope."And don't tell me nowhere."

　　“那么我们究竟在什么该死的地方？”瑞克问，“不要告诉我不在任何地方。”

　　Lang folded his arms and met the intensity of Rick's gaze."All right. It's possible that we're still in hyperspace, although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It's also possible that we have died, as some of the ship's personnel are suggesting. Or that we have somehow jumped to a void in intergalactic space, perhaps jumped beyond the expansion wave of the big bang itself."

　　朗交叉起双手，看着瑞克紧张的凝视。“好吧。可能我们还在超空间里面，虽然现在没有证据来支持这种假设。也有可能的是，我们已经死了，就象一些船员所说得那样。或者也许我们跳跃到了星系之间的某个真空，也许跳出了膨胀波以外。”

　　Rick went wide-eyed."You mean we've jumped outside the galaxy·"

　　瑞克张大了眼睛说：“你是指我们跳出了星系以外？”

　　Lang shrugged."It's simply one theory among many. A jump beyond time could perhaps explain how and why the Protoculture vanished, although our own continued existence would seem to contraindicate it."

　　朗耸耸肩说：“这只是众多假设中的一种。超越时间的跳跃能够解释史前文化的消失，虽然我们自己的继续存在似乎与此矛盾。”

　　Rick staggered backward into a chair adjacent to Lang's."But-bu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out there."

　　瑞克吃惊的坐回到朗旁边的一张椅子上，“但-但是那里的外面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Lang shook his head."Not according to our instruments. We are nowhere, Admiral. Not even a when that I can determine. I'm sorry, but there's no other way to put it."

　　朗摇摇头，“根据我们的仪器显示，没有。我们不在任何（我们已知的）地方，将军。甚至我也不能确信现在的时间。很抱歉，但是也没有其他的方法来确认。”

　　Rick turned to face him."Then get us somewhere, Doctor."

　　瑞克转过身对着他，“那么让我们到某个（能确定的）地方吧，博士”

　　Lang rubbed his chin."What would you have me do fashion a world for you out of nothingness·"

　　朗摸着下巴说：“我怎么能无中生有的为你创造出一个世界呢？”

　　Rick forced out his breath."Yes, damn it. Fashion us a world if you have to."

　　瑞克摒住呼吸说道：“该死。如果必要，给我们创造出一个世界。”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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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bsolutely true. Mom really did have a took, a different grimace for every occasion. But I'll tell you something I've never told anyone before: The strangest of all Mom's looks was the one she reserved for any mention of Scott Bernard. Seriously. For the longest time I was convinced that they'd had an affair or something. But then one day Mom told me about the time he stopped by looking for Marlene. There was that look again, the whole time she told the story. And I suddenly realized that I wasn't seeing one of those what-might-have-been looks but one that was saying what-never-should-have-been.

　　Maria Bartley-Rand, quoted in Xandu Reem's A Stranger at Home: A Biography of Scott Bernard

　　“完全正确。母亲在不同的场合确实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从来没有说过的是：所有的母亲最奇怪的神色出现在斯科特·伯纳德说话的时候。我是很严肃的说的。我花了很长的时间确信他们在恋爱。直到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她遇到了玛琳。她在讲述的整个过程中都带着那种奇怪的神情。我突然认识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神情。”

　　                       ——玛丽亚·巴特利·兰德，引自先杜勒蒙《家里的陌生人：斯科特·伯纳德传》





　　Scott breathed a sigh of relief as he felt the craft settle down, rubber tires chirping against the tarmac on a smooth but long disused stretch of Southlands highway. Mission priorities and the usual red tape had made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procure an old VTOL, much less an Alpha, so Scott was stuck with a forty-year-old air breather, a civilian five-passenger jet some group in G4 must have liberated from a pre-Wars museum. They'd blown the dust off the thing and fitted it with new rubber, but the cockpit had seen far better days, and the instruments were ancient. Scott's biggest problem was refraining from trying to think the aircraft through mechamorph maneuvers. A lot of good that would have done, anyway; the thing wasn't even equipped with a neural interface thinking cap!

　　当飞机开始降落，轮胎接触到南大陆的一条长长的平滑的柏油高速公路后，斯科特长舒了一口气。任务的优先级别不高使得斯科特不能够使用垂直起降飞机，更不用说阿尔法了，因此斯科特只能乘坐这一架看上去仿佛从战前博物馆中拖出来，服役了40多年的民用五座喷气飞机。机身上的灰尘被清洗干净了，也换上了新的轮胎，但是驾驶舱和里面的仪表就是老古董了。斯科特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去克服不去用变形机甲的思维来驾驶这架飞机。许多应该装备的都没有，甚至没有思维帽！

　　Priorities aside, though, there were good reasons for flying civilian and denying any military affiliation just then. Earth's surface, the Southlands especially, had become a sorry place for soldiers. With the so-called fall of Reflex Point and the Invid abandonment of their hives, Flower of Life orchards, and POW camps, humankind was once more on the move. People were quite literally crawling out of the holes they had buried themselves in when the Invid had landed. Tens of thousands, many of whom had spent the past year or more in internment centers in what had once been called Canada, were migrating south from the ruined Northlands, lured to Brazilas by rumors of massive reconstruction efforts and the promise of a United Earth Government rising from the ashes of the Southern Cross apparat. At the same time thousands more had taken to the cracked and rutted roadways of the thrice-invaded world in search of lost friends and loved ones, while others busied themselves by exacting vengeance on spies, sympathizers, and any who had profited during the occupation.

　　如果不考虑优先级别的话，驾驶民用飞机还有有些好处的。地球的表面，特别是南大陆，对于飞行员来说就是一块伤心地。随着所谓反射点的坍塌，因维人放弃了他们的蜂房、生命之花种植园以及战俘营，人类又重新开始活动了。人们从因维人到来后藏身的洞穴中爬出来，成千上万的人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从荒废的北方大陆（曾经的加拿大）移民到了南大陆，进行大量的重建工作，并希冀从南十字军的废墟中能重新建立起新的联合地球政府。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在经历的三次战争的遗存中寻找着失去联系的朋友和亲人，也有一些人忙于向间谍，外星人同情者以及任何从因维人的占领中获得好处的人宣泄着仇恨。

　　Soldiers of any army, private or otherwise, were often at the receiving end of the general wrath and blood lust, espe璫ially those unfortunates who had fancied themselves insurgents or freedom fighters. It was an accepted fact that insurgency had done more damage than good-Invid reprisals having far outweighed the dubious worth of destroying a handful of Shock Troopers or Pincer ships-and that the Regis had not really been defeated but had willingly abandoned the planet in search of richer hunting grounds. The returning REF consequently was not looked upon as some beneficent force of liberators but as yet another conquering army, a gang of thugs looking to resume control after a fifteen-year absence.

　　任何部队的士兵，无论是列兵或者其他任何军衔，都会成为愤怒和仇恨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曾经自认为是反抗者或者是自由战士的倒霉蛋们。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事实是：反抗行动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应该有的好处，不仅仅是打掉一些因维人的震爆机或者蟹形飞船，而且雷吉斯并没有被真正击败，她只是主动地放弃了地球去寻找更适合因维人的地方。返回的远征军并没有被当作解放地球的力量，而是另一支进行征服的军队，一群希望重新掌控失去了15年的地球的暴徒。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Scott's small jet was less a product of choice than of sheer necessity. And the same held true for his civilian attire.

　　在这种情形下面，斯科特的小飞机不仅仅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必要了。而他那平民化的装束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Mention of the Invid sister simulagents had dropped him right back into the lap of the REF's intel people for two more weeks of memory probes and debriefings. Ultimately, however, Scott's inquisitors had come to accept that Marlene's present whereabouts were unknown and that Scott himself stood the best chance of finding her. That he had agreed to do,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he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undertake the search alone and in his own fashion.

　　一想到因维模拟人，斯科特就想起了过去两个多星期以来远征军调查人员的研究和报告。虽然，审问官最后相信玛琳现在的位置不能确定，同时只有斯科特能够找到她。他同意了，这样他就有机会有自己的方式来独自找出问题的答案。

　　G2 had acquiesced, figuring that it would prove a simple matter to assign a team of agents to the colonel, but Vince Grant had received word of the operation and vetoed it before a single operative had been assigned. Back on the surface, meanwhile, Scott had been quizzing migrants, bribing local officials, and bartering with foragers for a line on any one of his six former teammates-counting one for Lancer, and Marlene among them. He had concentrated on Rand, who months ago at Yellow Dancer's final concert had said something about heading for the outskirts of Norristown, where he planned to write his memoirs.

　　G2默许了他的做法，同时暗地里打算指派一些特工进行跟踪，但是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被文斯·格兰特知道并在实际操作之前否决了。同时当斯科特返回到了地面之后不断的通过询问外来的移民，贿赂当地的官员，以及与一些打劫者作交易，以便找出他以前那6个队友的消息，包括兰瑟和玛琳。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兰德，因为几个月前的黄衣舞者音乐会后他就去了诺瑞斯镇的近郊，开始创作回忆录。

　　A downside week had gone by before Scott locked onto what seemed a worthy lead, and that lead had now brought him and the toy jet to Xochil, a pueblo not far off the route the team had taken through Trenchtown, in the heart of the Southlands.

　　一周后斯科特终于找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顺着这条线索，他驾驶着这家玩具飞机飞去了索契尔，一个临近南大陆中心区域传奇镇的印第安人村庄。

　　A tatterdemalion crowd of vacant-eyed townspeople and rough-trade foragers was gathered around the craft by the time Scott raised the canopy and climbed out. He answered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state of things on the north coast in exchange for information on Rand and, for five hundred New Scrip (with a promise of that much again when he returned from town), enlisted the services of a couple of locals sporting turn-of-the-century military-issue projectile rifles to keep an eye on the jet.

　　斯科特打开舱盖爬出驾驶室时，发现飞机周围围满了衣衫褴褛，目光空洞的小镇居民，以及一些初级的打劫者。他回答了他们有关北海岸目前事态的一些问题，以交换关于兰德的信息。他付给了装备着世纪初的步枪的一队当地武装人员500当地货币来看守他的飞机，并答应返回时再付给同样多的数目。

　　Twenty minutes later he was negotiating a narrow alley off Xochil's earthen main street, zeroing in on the throaty revvings of what he took to be a fossil-fueled motorcycle engine.

　　20分钟以后，他来到了索契尔主要大街的一条窄巷子里，激动地停在了一个他认为是使用原始燃料的摩托引擎的地方。

　　Rook Bartley was standing alongside the chopped machine, twisting the handlebar throttle with her right hand while her left ponytailed her long strawberry-blond hair. Seeing her, Scott smiled genuine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weeks.

　　露可·巴特利站在这个损坏的机器旁边，右手扭着把手上的油门，左手正在把她紫红色的头发编成马尾辫。斯科特一见到她就会心的笑了（这是几周以来他第一次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She was dressed in mechanic's coveralls, back and rolled up sleeves emblazoned with motorcycle brand-name patches. She was also quite a few pounds heavier than when they had exchanged good-byes, her hands and one cheek smeared with grease and grime. Scott waited for the bike's growling sounds to die down before he called her name.

　　她穿着修理工的工作服，背后以及卷起来的袖子上面贴满了各种摩托的名牌。相对分别的时候，她长胖了一些，她的手和一边的脸颊沾满了油污和尘土。斯科特在一旁等着摩托车的啸叫声停止下来，叫出了她的名字。

　　Someone's metal-rock rendition of "好起来" was blasting from stereo speakers. The song had become something of an anthem in the Southlands, much as Lynn-Minmei's "We Will Win" had captured the spirit of the First Robotech War.

　　立体声喇叭大声的播放着某位歌手演绎的金属摇滚乐“Look Up”。在南大陆，这首歌已经成为了某种圣歌，就如同林明美演唱的那首代表着第一次洛波特战争精神的“我们会赢”。

　　Rook turned, startled, and regarded him quizzically for a good ten seconds before a smile split her freckled face."Well, now maybe all this exhaust is getting to me, but I'd swear that's Scott Bernard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露可回过头来，惊奇而又迷惑的看了他一会儿，有雀斑的脸上裂出了一丝微笑。“咳，现在我大概能弄好这个排气装置了，但是，我发誓站在门口的一定是斯科特·伯纳德。”

　　"Hello, Rook," he told her over the music and the rumbling sound of the idling machine.

　　“你好啊，露可”透过吵闹的音乐和机器空转的隆隆声，他说到。

　　She shook her head in disbelief, wiped her hands on a scrap of towel, and sauntered over to embrace him, kissing him lightly on the mouth and then jabbing a fist into his upper arm.

　　她怀疑的摇了摇头，用一块碎布擦了擦手，慢慢走过来拥抱了斯科特，轻轻吻了他一下，然后用拳头打了一下他的小臂。

　　"I thought you were off looking for your friends, soldier boy. Figured you'd be halfway to Tirol by now." Rook's blue eyes gave him a quick once-over."And look at you-what'd the REF boot you back into real life or something·"

　　“我以为你正在寻找你的朋友的路上呢，大兵。我想你已经在前往泰洛的中途了。”露可蓝色的眼睛又瞥了他一眼，“看看你的样儿。回到远征军的生活节奏中了吗？”

　　"You look great," he said, beaming.

　　“你看上去不错。”斯科特愉快地说。

　　Rook took a step back and pinched out the coveralls' pants legs as though she were wearing a skirt."You think so, huh·"

　　露可退后了一步，卷起工作服的裤腿，做出穿裙子的样子，“你真这么想吗，哼？”

　　Scott nodded."Guess you're eating better now."

　　斯科特点点头：“我猜你现在吃得不错。”

　　Rook laughed."Figures you'd notice, Scott. Fact is, I'm pregnant."

　　露可笑着说：“你注意到我的身材了，斯科特。事实是我怀孕了。”

　　"Pregnant· Jeez, I thought there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but-"

　　“怀孕了？天啦，我以为不是这样的，但……”

　　"Six months," she said."She's going to be a Virgo if I've computed it right. But then I figure it's about time they changed the signs of the zodiac, don't you·"

　　“已经6个月了，”她说到，“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她应该是处女座的。但是我接着发现现在人们已经改变了星座的符号，你觉得呢？”

　　"She·" Scott said.

　　“她？”斯科特说。

　　Rook smiled broadly."Call it woman's intuition. Rand's skeptical, but I've even got her name picked out-Maria. Maria Bartley. What d' you think·"

　　露可开心的笑着“是女人的直觉。兰德在怀疑，但是我已经替她起好名字了，叫玛丽亚，玛丽亚·巴特利。你觉得好吗？”

　　Scott ran it through and nodded."I like the sound of it. So this place is yours·" he asked after a pause. In the naked glare of generator fed incandescents sat a score of partly restored bikes. There were perhaps a dozen engines resting on blocks, spoked wheels hanging from the rafters, rusted frames and spare parts piled in corners or littering the top of thick wooden worktables. The air reeked of solvents and exhaust fumes.

　　斯科特想了想，然后点点头。“听起来不错。这儿是你的地盘吗？”稍等了一会儿，他问道。裸露的发电机发出的白色光中是一些快修好的摩托车。另外还有十几个引擎，轮子，框架以及零部件杂乱的堆放在木头工作台上或者角落里。空气中充满了溶剂和废气的味道。

　　"Will be someday," Rook said, looking around."Right now I'm only helping out." She caressed her stomach."Gotta keep the family fed."

　　“有朝一日会的。”露可回过头说道：“现在我只是来帮忙的。”她摸着自己的胃部，“以此来养家糊口。”

　　"Why here, of all places·"

　　“为什么会选这里呢？”

　　Rook tugged at her lower lip."Trenchtown, mostly." Scott recalled something about rival motorcycle gangs in Rook's past, the Blue Angels and the Red Snakes."You've got family there, don't you·"

　　露可咬着她的下嘴唇。“我是指传奇镇。”斯科特想起了以前露可经历过的摩托车帮派，蓝天使和红蛇帮。“你在这里有家人吗？”

　　"Mom and a sister. Guess I'm thinking about mending fences one of these days."

　　“有我的妈妈和一个妹妹。知道吗，我这两天正打算给她们修缮围墙呢。”

　　Scott grinned."What about Rand·"

　　斯科特笑着问：“兰德近况如何？”

　　Rook screwed up her face."The Great Commentator, you mean·" She jerked a thumb over her shoulder."We found a place a couple clicks west of town. All he does is write morning, noon, and night. Like there's going to be an audience for his book or something."

　　露可拧着眉头说：“你指的是那位伟大的评述家吗？”她的大拇指指向肩膀后面说：“我们在镇子西边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所作的只有一件事情，写作。他的书好像真的会有读者群一样的。”

　　"Have you read any of it·"

　　“你看过一部分吗？”

　　"Yeah, I have," she said, moving back to the cycle she had been working on."And it's actually not bad.'Course I have to straighten him out on a lot of the facts. To hear him tell it, you'd think he won the war single-handed." Rook was quiet for a moment."So what brings you around, Scott· I don't figure you just happened to be in the neighborhood."

　　“是的，看过一些。”她一边走回一直在倒腾的摩托车，一边继续说：“写的不是很差。但是我必须得让他大量的叙述事实。否则仅仅从他写的内容来看，你会觉得是他一个人赢得了整个战争。”露可停了一会儿，又说：“那么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斯科特？我想你不是偶尔路过吧。”

　　"I'm not," Scott confessed."I'm looking for Marlene, Rook."

　　“不是偶尔，”斯科特承认：“我在寻找玛琳，露可。”

　　Rook appraised him silently."Talk about mending fences ... That oughta be some reunion, partner. You plan on selling tickets, or what·"

　　露可静静的打量着他。“就象修缮围墙……应该是一种重聚，伙计。你到底想干什么？”

　　Scott worked his jaw."Have you heard from her, Rook·" Rook goosed the throttle, and the bike sent up a cloud of white smoke."Think you better talk to Rand, soldier boy. I don't want to get in the middle of this one."

　　斯科特摸着自己的下巴。“你有她的消息吗，露可？”露可加大了油门，摩托车喷出一阵白烟。“我想你最好问问兰德，大兵。我不想陷到这件事里面去。”

　　Scott recognized examples of Rand's handiwork in the dilapidated wooden cabin he and Rook called home. It was not much to look at on the outside, but the two main rooms were comfortable if Spartan and reflected Rand's utilitarian nature. Scott also recognized the small notebooks stacked atop the writing desk, the ones Rand had guarded with his life during the journey to Reflex Point.

　　在被兰德和露可称为家的那个废弃小木屋里面，斯科特辨认出了兰德自制的一些物品。从外面来看相当简陋，但是这样的两个房间对于兰德（这样实用主义的人）来说已经很舒服了。斯科特同时又注意到了写字台上面摆放的那些小型笔记本，那些在前往反射点的旅途中兰德曾经用生命保护的笔记本。

　　"Here you go," Rand said, handing over a tall mug of home-brewed beer and pulling a stool opposite Scott's chair."I bottled it when we first moved in."

　　“拿着，”兰德递给斯科特一大杯自己酿造的啤酒，来过来一张凳子，坐在了斯科特对面。“这些是我刚搬到这儿来就开始酿造的。”

　　Rand had already explained how Rook had enticed an REF Alpha pilot to fly them down to Norristown after Scott had taken off for the skies.

　　兰德向斯科特解释了当斯科特离开后露可是怎样引诱了一位远征军阿尔法战机的飞行员，令他把他们两个带到了诺瑞斯镇。

　　"What's weird is that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Rand resumed."I was reading in my notes about the day you and I met. The time I saved your ass from three blues."

　　“真不可思议啊，我刚才还想到你了。”兰德继续说道：“我刚刚还在看管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记。当时可是我把你这个傻子从悲伤中解救出来的。”

　　Scott almost spewed his beer across the room."You saved my-" He wiped his mouth on his sleeve, deciding it didn't merit an argument."Right, I remember now."

　　斯科特忍不住要把最里面的啤酒吐得满屋子都是。“你救了我……”他用袖子擦了擦嘴，考虑是否要在这件事情上与兰德争论：“对，我现在想起来了。”

　　"Yeah, those were the days," Rand mused, shaking his shaggy mop of red hair."Foraging; surviving on the road ..." He looked up at Scott."I'm going to call the book Notes on the Run."

　　“是啊，那些日子就是这样的。”兰德摇动着他那蓬松的头发，若有所思地说：“一路的搜寻与逃生……”他抬起头看着斯科特：“我打算把书名叫做《奔跑路上的日记》”

　　"Your baby, is that it·"

　　“你快当爸爸了，对吗？”

　　Rand's thick eyebrows bobbed."So Rook told you. She also give you that intuition crap about her being sure it's a girl·"

　　兰德的那双粗眉上下摆动着。“看来露可已经告诉你了。她是不是也告诉你她的直觉取信是个女孩儿？”

　　"Maria, I think she said."

　　“玛丽亚，我想她是这么叫她的。”

　　"Yeah, well, don't put scrip on it." Rand sipped his grog."Either way it goes, though,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e kid is raised to appreciate books and movies and learning in general." He gestured to the writing desk."Maybe she'll even end up a writer like her old man."

　　“好了，不用去猜了。”兰德啜了口自制的烈酒。“不管是男是女，我相信这个孩子都会喜欢读书，看电影，学习知识。”他指着写字台：“也许她以后会象她父亲那样成为一位作家。”

　　"You said `she,' Rand," Scott pointed out.

　　“你说‘她’了，兰德”斯科特指明。

　　They both laughed, but it was not long before an uncomfortable pause crept into their conversation. When Scott mentioned Marlene, Rand's smile collapsed entirely.

　　两个人都笑起来，但是很快一种令人难受的停顿中止了笑声。当斯科特谈及玛琳的时候，兰德的笑容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What do want from her, Scott·" Rand asked.

　　“你想得到她什么，斯科特？”兰德问道。

　　"I just need to talk to her. That's all I can tell you right now."

　　“我只想跟她说会儿话。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And I don't suppose you can tell me anything about why most of the Cyclones have stopped working either. Lot of unemployed 'Culture hounds wandering around out there all of a sudden, amigo."

　　“我并不打算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大多数的旋风车都不能发动了。现在突然出现了很多失业的史前文化追踪者，朋友。”

　　"Sorry, Rand," Scott told him."We're all in the same dark."

　　“对不起，兰德，”斯科特告诉他：“我们面临同样的困境。”

　　Rand smirked."Same ol' soldier. What is it-your REF people want to debrief her·"

　　兰德不自然的笑道：“同样的困境，大兵。你们远征军到底想从她身上知道什么？”

　　Scott shot to his feet."Hey, you think this is easy for me· You think I want it· I look at her and I see the Marlene I loved. I look at her and I think about what the Invid did to us."

　　斯科特盯着自己的脚尖，“喂，你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那么简单吗？你觉得我想那样吗？我看到她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我曾经爱过的玛琳。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因维人带给我们的那些伤害。”

　　Rand rolled his eyes."Oh, for chrissakes."

　　兰德转了转自己的眼睛。“噢，看在上帝的份上。”

　　"The Regis planned to exterminate us, Rand," Scott snarled."You don't remember that· The Flowers had hit their goddamned trigger point. If the fleet hadn't returned, we'd all be dead."

　　“雷吉斯曾经计划毁灭我们，兰德。”斯科特吼道：“你不记得了吗？生命之花几乎帮助她完成了这样的计划。如果远征军舰队没有赶回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的。”

　　Rand stood up."Yeah, and if the Regis hadn't decided to leave when she did, your precious fleet-" He pointed toward the ceiling."-your precious fleet would have irradiated the lot of us!"

　　兰德站起来。“很对，但是如果雷吉斯并没有如果她所做的那样离开，你以前的舰队……”他指着天花板，“……你以前的舰队就会毁灭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You'd rather let the Invid have this planet·"

　　“你愿意让因维人占有这个星球？”

　　"I'd rather none of this happened, Scott. But I don't see how dragging Marlene back into it's going to serve any purpose now. She's living a normal life, Scott. Let her be."

　　“我不愿意被任何人强力统治，斯科特。但是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再次让玛琳去成为别人的工具。她现在过着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斯科特。不要去打扰她了。”

　　"Where is she; Rand·" Scott pressed."It's possible she knows where my friends are."

　　“她现在在哪儿，兰德？”斯科特催促道：“她可能知道我的朋友在哪儿。”

　　Rand regarded him."The SDF-3· How do you figure·"

　　兰德盯着他：“你指SDF-3吗？你怎么认为？”

　　Scott forced out his breath."The ship didn't emerge from hyperspace. Relatively speaking, it vanished at the same moment the Invid left Earth."

　　斯科特呼了一口气道：“飞船没有从超空间中出现。相对而言，它在因维人离开地球的同时消失了。”

　　"So you figure what·"

　　“所以，你认为？”

　　"That they may have ended up in the same place." Scott held Rand's gaze."It's possible Marlene is still in rapport with the Regis. That's why I need to talk to her, Rand."

　　“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去了同样的地方。”斯科特凝视着兰德。“玛琳可能还与雷吉斯保持着某种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问问她，兰德。”

　　The smaller man shook his head."You're putting me between the proverbial rock and the hard place, mano."

　　兰德摇着头：“朋友，你真让我为难啊。”

　　"Just tell me where she is, Rand."

　　“只需要告诉我她在哪儿，兰德。”

　　Rand took a long pull from his mug."She's with Lunk and Annie. They're in Roca Negra."

　　兰德拖着他那个大杯子在桌面上滑了很长一段，然后说：“她跟伦克以及安妮在一起，在罗卡尼格拉。”

　　Scott tried to place it.

　　斯科特在头脑中搜寻着这个地方。

　　"Remember the book Lunk tried to deliver to Alfred Nader·"

　　“还记得伦克努力要把一本书教歌阿尔弗莱德·纳德尔吗？”

　　"Of course," Scott said in sudden realization.

　　“当然啦，”斯科特突然意识到了。

　　"That's where you'll find them."

　　“你在那里能找到他们。”

　　"Thanks, Rand."

　　“谢谢，兰德。”

　　Reluctantly, Rand accepted the proffered hand."One thing, Scott," he said when they were seated again."Lunk's not going to be as easy on you as I was."

　　兰德不情愿的握着斯科特的手。“记住一件事，斯科特，”当他们重新坐下的时候，他说：“伦克可不象我这样对你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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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NILES OBSTAT EYES ONLY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ATE

　　RE: PROJECT STARCHILD

　　DNA ANALYSIS OF BLOOD AND TISSUE SAMPLES TAKEN FROM INVID SIMULAGENT (A.K.A "MARLENE,""ARIEL") PROVE UNEQUIVOCAL MATCH TO ON-FILE DNA PROFILES OF MARS DIVISION E.R. TECH MARLENE RUSH (SEE APPENDED NOTES). SUGGEST THAT REGIS EXTRACTED RUSH TISSUE FROM WRECKAGE OF MARS GROUP AND USED FIND AS TEMPLATE FOR HER HUMANOID CREATIONS. IT IS YET TO BE LEARNED WHETHER USE OF RUSH TEMPLATE WAS DELIBERATE OR COINCIDENTAL. QUERY: IS COLONEL BERNARD TO BE INFORMED· SUGGESTION: WITHHOLD ALL KNOWLEDGE OF CLONING UNTIL FULL DISCLOSURE IS WARRANTED OR DEEMED ADVISABLE.

　　G2 dispatch, quoted in, Sara Lemole's Improper Council: An Analysis of the Plenipotentiary Council

　　收件人：奈尔斯·奥博斯坦

　　发件人：科技理事会

　　回复：星级儿童项目

　　从因维模拟人（也叫做“玛琳”“艾丽尔”）的血液和组织样品的DNA分析表明，她的DNA组成与有记录的火星师技师玛琳·拉什的DNA档案完全相同（请参见附加记录）。我们认为雷吉斯从火星师的废墟中提取了拉什的组织样品用于创造她的类人类孩子的样板。我们还不能确定采用拉什作为样板究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还是一种巧合。疑问：是否要通知伯纳德上校？建议：在所有的发现有了合理的解释或者被认为是合理的时候之前不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克隆研究的信息。

　　                                  ——G2的某封急件，引自莎拉·勒摩尔《错误的委员会：全权大使委员会》

　　"She's got the right dynamic for the New Frontier."

　　Twentieth-century song lyric

　　“她获得了正确迈向新边界的动力”

　　                               ——20世纪的歌词





　　Under Reflex power, the Ark Angel left geosynch and inserted itself into orbit where the Robotech factory satellite had once played the role of Earth's inner moon. The departure point for the trial jump to Luna's far side was the very same spatial coordinates the SDF-3 had used in its fold to Fantomaspace.

　　利用反射能量，大天使号离开了地球同步轨道，进入了洛波特卫星工厂曾经驻留成为地球大气层内部月亮的新轨道。目的地定位在月球阴面而进行的尝试跳跃出发点与SDF-3折叠进入阴影空间时的空间坐标是完全一样的。

　　Vince had been elsewhere when the SDF-1 had jumped from Macross, but he was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accounts of that fateful day logged by Henry Gloval, Emil Lang, and countless others. The far side had been targeted for the position jump, but the fortress had missed the mark by what amounted to the radius of the solar system. Gloval had given the command, but Lang had borne the burden of the blame. Inexperience, pilot error ... An official inquiry was never performed. Years later, though, while Breetai's ship was undergoing its face-lift in the factory satellite's null-g core, the then-micronized Zentraedi commander had shown Lang where he had gone wrong. Yet in spite of that, the feeling remained that Lang was innocent of any technical oversight or wrongdoing. Human control was considered a moot point where Protoculture was involved.

　　当SDF-1跳离麦克罗斯岛的时候，文斯并不在SDF-1上面，但是他非常熟悉亨利·格罗弗，埃米尔·朗以及许多其他人关于那决定命运一天的描述和记录。月球的阴面是位置跳跃的目的地，但是太空堡垒错过了组成太阳系半径的标志。格罗弗下达的命令，但是朗却背负了所有的罪责：无知，导航错误，等等，等等……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一次正式的调查。然而，直到许多年以后，当布里泰的飞船在卫星工厂的零重力内核进行表面漂浮，然后这位天顶星人指挥官进行微缩后告诉朗他在何处出了错。尽管这样，人们还是认为朗不应该对任何技术失误或者错误的行为负责。当利用了事前能量之后，人工控制就被认为没有意义了。

　　So, cinched into the Ark Angel's command chair-a well璸added motorized affair similar to the one he had had designed for the GMU a lifetime ago-Vince Grant had to ask himself just what Protoculture might have in mind for the day's fold.

　　因此，文斯紧紧地靠坐在大天使号的指挥座椅上（这是一种类似于60年前为陆基机动部队设计的机械化座椅），而且不得不问自己史前能量究竟对那天的折叠产生了什么作用。

　　Seated at duty stations to the left and right of him, techs and bridge officers were running through a final series of system checks as the ship counted down from double digits. Jean, steadfast in her refusal to remain planetside for the test, was with her med group elsewhere in the ship. Vince was on file as insisting on a skeleton crew for the test, but he was secretly thankful that the Plenipotentiary Council members had overruled him. When it came right down to it, no one wanted to be left behind.

　　他左右的执行站上，技师和舰桥军官们正在执行最后一系列的系统检查，同时飞船内部开始了倒计时。吉音一直坚持反对在地球的近地空间进行这样的测试，这时候正带领着她的医疗队在飞船的某个地方。在记录中，文斯坚持要派遣一支骷髅小队进行测试，但是他暗地里感谢全权大使委员会拒绝了他的建议。当这些被证实为正确之后，没有人希望被遗忘。

　　Even if the Protoculture had a surprise destination already picked out.

　　尽管人们已经知道史前文化曾经给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目的地（SDF-1到冥王星）。

　　In truth, the Ark Angel's drives were Sekiton-fueled-a peat derived from Karbarra's abundant Ur-Flower crop. Vince supposed the distinction was a minor one, but that belief was not shared by the half dozen Karbarrans who headed up the ship's engineering section. Protoculture, the ursinoids were fond of pointing out, could be handled by almost anyone, but Sekiton responded to Karbarrans only, a condition Haydon the Enigmatic had been responsible for, or so Vince had been given to understand.

　　事实上，大天使号的引擎是靠塞基顿技术（一种从卡巴拉人大量种植的乌尔之花中获取的动力块）驱动的。文斯认为史前文化与塞基顿技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微小的，但是即便在飞船工程舱的12个卡巴拉人中也只有6个不到的相信这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操纵史前文化，但是只有卡巴拉人才能够使用塞基顿技术，这件那一理解的事情只有海顿能够了解，文斯也是从他那儿知道的。

　　"Ten seconds and counting, General Grant," a young female tech reported.

　　“十秒钟倒计时开始，格兰特将军。”一位年轻女技师报告到。

　　Vince's hand elongated the noble features of his broad brown face. He considered the recent transmission the ship had received from Cabell.

　　文斯用手拉长了他那张褐色的脸，考虑着从卡贝尔接收到的最后的信息。

　　"Seven ... six ..."

　　“7……6……”

　　Exedore, still on Haydon IV,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Awareness held some key to the SDF-3's disappearance."Five ... four ..."

　　艾克西多这时候还在海顿4号上面，并开始了解到爱威尼斯是揭开SDF-3消失的关键。“5……4……”

　　Dr. Penn, Jean, and several others were of the same mind."Three ... two ..."

　　潘博士，吉因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3……2……”

　　Now if the Ark Angel could only get there."One. Fold generators engaged."

　　现在不知道大天使号能否到达那里。“1。折叠引擎发动。”

　　Vince sent a silent prayer to the ship's drives and their Karbarran overseers.

　　文斯默默的为飞船的那些引擎和卡巴拉操作员祈祷。

　　A lunar crescent suddenly filled the forward viewport. The bridge crew applauded wildly. Exuberant cheers filtered in from distant quarters of the ship.

　　一轮弯月出现在前方的视窗中。舰桥中的全体机组成员都热烈的鼓掌，而飞船的其他地方也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呼。

　　"Yirrbisst has blessed on us this day, Commander," one of the ursinoids gutturally announced over the com-line, invoking the name of his homeworld's primary."Praise Haydon."

　　“伊尔比斯（Yirrbisst）今天保佑我们，指挥官。”一位卡巴拉人用喉音在通信频道中说道，并用了他们星球一位神砥的名字。“歌颂海顿。”

　　Vince thanked everyone for a job well done. Two or three Council members had suggested a second trial jump, to Mars perhaps, if the first succeeded, but Vince had renewed confidence in the ship and saw no need for further tests.

　　文斯感谢出色完成了工作的每一位成员。议会的两三成员建议当第一次跳跃成功后就进行目的地为火星的第二次跳跃，但是文斯已经对飞船重新树立了信心，不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尝试。

　　Earth ascended into view as the Ark Angel's attitude thrusters repositioned the ship for the return jump.

　　大天使号的姿态推进器重新将飞船定位到返回跳跃的位置时，地球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Vince turned to his communications officer."Inform Cabell that we'll soon be folding for Haydon IV."

　　文斯转向他的通信联络官：“通知卡贝尔我们很快就会折叠到海顿4号。”

　　Lunk was standing in the center of a small patch of cleared ground a kilometer east of Roca Negra proper, attacking a stump of hardwood with a heavy ax. He was shirtless in the morning heat, long black hair tied back, brutish features determined, barrel-chested torso glistening with sweat. He checked his swing momentarily to monitor Scott's approach-ax handle resting on his shoulder and a hand to his brow-then resumed his work, putting increased effort into each blow.

　　伦克站在罗卡尼格拉（Roca Negra）东边一公里处的一块儿空地中央，正在用一柄重斧劈着一捆硬木。在清晨的热气中他赤裸着上身，长长的头发披在身后，表情严峻，强壮的躯干淌着汗水。他不时地回头，把斧柄靠在自己的肩上，用另一只手举到额头上看着斯科特走过来，然后继续手头的活儿，每一劈都不断加力。

　　"Good to see you, Lunk," Scott said, keeping what he determined to be a safe distance.

　　“真高兴见到你，伦克。”斯科特说到，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The former Southern Cross soldier stopped only to mop his face with a Paisley bandanna."I guessed it was you when I saw the jet come down," Lunk grunted after the blade bit wood."The way I read it, you must be on leave or undercover. You land on the old highway·"

　　这位前南十字军战士停下来，用佩斯利涡旋纹花呢的大手帕抹去脸上的汗水。“那架喷气机降落的时候，我猜想应该是你。”伦克又劈了一片木头，咕隆道：“你是在休假还是搞间谍活动。你的飞机降落在旧的高速公路上面？”

　　"Just."

　　“很正确。”

　　Lunk took another swing."A Lear, isn't it·"

　　伦克又挥了一下斧头。“李尔式喷气机，是吗？”

　　Scott's boot tip drew a shallow trench in the tilled ground."I suppose so. Pre-Wars. But I almost lost it this time."

　　斯科特用靴子尖在地上划了一道浅痕，“我也这样认为。战前的。但是我这次几乎连它都不能使用。”

　　"Yeah, well you'll be lucky if the thing's still there when you get back."

　　“是啊，但是如果你回去后发现它还在哪儿的话，你真应该觉得幸运。”

　　"It's being looked after, Lunk," Scott assured him.

　　“有人帮我看着呢，伦克。”斯科特让他相信。

　　The big man went back to chopping."So how'd you find us, Lieutenant·"

　　伦克这个大块头继续劈木头。“那你是怎样找到我们的，中尉？”

　　Scott squatted, waving insects away from his face."I found Rand. But I think I'm supposed to mention that he wasn't exactly eager to tell me."

　　斯科特蹲下来，拂去脸上的飞虫，“我找到了兰德，但是我想他并不愿意告诉我你们的信息。”

　　"Sure," Lunk said.

　　“当然。”伦克说到。

　　"So you're homesteading, huh·"

　　“你现在开始种田了，哈？”

　　Lunk turned to face him."The townspeople gave us a place to live and a bit of land to work. The Invid came down hard on everyone after we passed through last year, but the town's rebuilding. They're good folk, Lieutenant. What's past is past. We're all making new lives for ourselves."

　　伦克转向他。“镇上的人为我们提供了定居的地方和一小块儿田地耕种。因维人在过去对每一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人们正在重建家园。他们都是好人，中尉。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我们正在开始新的生活。”

　　Scott caught the warning in Lunk's baritone voice and decided not to mention the promotion."I can see that," he said, glancing about. Well-tended fields of grain stretched emerald to distant hills. On nearby terraces, men and women were harvesting and threshing golden stalks of rice."Annie around·" he asked after a moment.

　　斯科特从伦克的声音中听出了警告，所以没有告诉他自己晋升的事情。“我知道，”他说到，并四处瞥了瞥。种植良好的绿色谷地伸向远处的山脉。附近的一个露台上，男人们和女人们正在收割金色的稻米。“安妮在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Lunk threw the ax into the wood and gave a twist to the blade."She left right after we got here. The idea of settling down didn't suit her too well. Went off to find that guy Magruder. The kid's still got stars in her eyes."

　　伦克把斧头劈向木头并扭动着刀锋。“我们到这儿后不久她就离开了。在这里定居并不适合她。她去寻找马格鲁德了。那个孩子还是充满幻想。”

　　Scott smiled to himself, picturing Annie in her "E.T." cap and faded green jumpsuit.

　　斯科特笑着回想起带着“E.T.”帽子穿着绿色跳伞服的安妮。

　　"What d' ya say we skip the small talk and come to the point, Lieutenant," Lunk said suddenly.

　　“不说那些了，我们言归正传吧，中尉”伦克突然说到。

　　Scott contemplated the line his boot had drawn, then raised his eyes."All right, Lunk. The fact is, I'm looking for Marlene."

　　斯科特注视着自己用靴子划出的那条线，然后抬起头来说：“好吧，伦克，事实上我在寻找玛琳。”

　　Lunk spit."I thought so. What happened, Lieutenant got lonely for you up there·" He motioned with his chin to the cloudless sky."Figured maybe you'd passed on a good thing down here, a girl that was only trying to love you the best she knew how·"

　　伦克吐了一口痰。“我也这么想。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我们的中尉感到一个人在太空中孤独了？”他把下巴抬向晴朗的天空。“你是不是想起来自己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忘记了一个用尽自己的办法来爱你的女孩？”

　　That from the guy who had called Marlene a traitor that day in Reflex Point, Scott thought, getting to his feet."It's nothing like that, Lunk."

　　这句话竟然出自伦克口中，而在反射点他还指责玛琳是叛徒，斯科特想着蹲下来。“事情不是那样的，伦克。”

　　"Think you can just fly in here with your little jet and pick up where you left off, huh·" Lunk held the ax like a hatchet and shook it in Scott's face."Lemme tell you, you're way off the mark, Lieutenant. Marlene's had a rough time of it, but I've been helping her. She's kinda come to rely on me, and I think your showing up is just gonna gum up the works, understand me·"

　　“你认为自己能这么简简单单的开着那架小飞机到这儿来取走曾经舍弃的，是吗？”伦克像握着一把战斧般在斯科特面前晃动着斧头。“让我告诉你吧，中尉。你离开后，玛琳经过了一段痛苦的时期，但是我陪着她熬过来了。她开始慢慢信赖我了，而你的出现又会把一切弄糟，知道吗？”

　　"Look, Lunk, I just want to talk to her."

　　“听着，伦克，我只想跟她聊聊。”

　　"I'm tellin' ya how it is, Lieutenant."

　　“我已经告诉你发生的一切了，中尉。”

　　Scott left a brief empty space in the exchange, waiting for Lunk to cool down."Back at Command everyone's still scratching their heads about what happened at Reflex Point," he commenced on a casual note."There's a possibility the SDF-3 got itself caught up in the Regis's exit." He looked at Lunk."I think Marlene can help out."

　　斯科特在两人中间留出了一些距离，等着伦克冷静下来。“在指挥部里，每一个人都想象不出来那天在反射点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用一种随意的语气说道：“SDF-3很可能在雷吉斯离开的时候出了问题。”他看着伦克：“我想玛琳能帮忙。”

　　Lunk glared at him, then threw the ax down into the stump and left it there."Come on," he said, storming off across the field in the direction of Roca Negra.

　　伦克瞪着他，然后把斧头丢在了木头堆里。“来吧。”他朝着罗卡尼格拉的方向咆哮到。

　　Scott fell in behind him for a silent walk that delivered them fifteen minutes later to two spacious freestanding tents erected side by side on a small parcel of land dotted with olive trees. Lunk's battered APC was parked off to one side.

　　斯科特默默的跟在伦克后面，15分钟后来到了橄榄树丛下面两顶宽敞独立靠在一起的帐篷前面。伦克那辆损坏的装甲车停放在一旁。

　　"Marlene," Lunk bellowed, rustling the mosquito-netting front flap of the larger tent.

　　“玛琳”伦克吼道，拉开了较大的那顶帐篷前面的蚊帐。

　　"Lunk·" Marlene responded from somewhere inside."You're back early."

　　“伦克吗？”从里面传来玛琳的声音，“你今天提前回来了。”

　　Scott's heart broke at the sound of her voice; save for a hint of Southlands Forager accent, it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that of Marlene Rush.

　　听到她的声音，斯科特感到心都碎了；除了那苏格兰的口音，这完全就是玛琳·拉什。

　　As the Invid simulagent stepped into the sunlight, luxurious red hair shorn to her shoulders and skin as pale as a Tiresian's, Scott thought: She is Marlene!

　　当因维模拟人出现在阳光下的时候，她那长长的红色头发披在肩上，皮肤苍白的如同泰雷西亚人。斯科特想：她是玛琳！

　　The Regis's daughter took a moment to absorb the scene before she collapsed into Scott's slapdash embrace, sighing."I knew you'd return for me, Scott, I knew you'd return."

　　雷吉斯的女儿吃惊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倒向了斯科特仓促的拥抱，叹息着：“我知道你会回来找我的，斯科特，我知道你会回来。”

　　Lunk quickly turned his back to the two of them, afraid they would see his tears.

　　伦克迅速背转身去，不愿他们看到自己流泪。

　　Scott immediately realized that Marlene had undergone a profound change since they had last embraced. Marlene then had been alive and vital to his confused thoughts and anxious hands, a woman of human lusts and needs, nothing like the insubstantial being he cradled in his arms now. It was something he could not articulate, but it was obvious to all who dared to look deep enough into her eyes.

　　斯科特很快发现从他们最近的那次拥抱以来玛琳改变了很多。对他而言，玛琳实实在在的存在在他的怀抱中，对爱充满了渴望和需要，而不再是一个脆弱的生命了。斯科特不能言明，但是只要看着她的眼睛就会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Scott led her into the shade, to a canvas-backed chair at the head of a split-log longtable. Lunk positioned himself behind the chair, his large callused hands resting on Marlene's frail shoulders."I told ya she was having a rough time of it, Lieutenant. Ya never shoulda come back."

　　斯科特领着她进到荫凉处，坐在圆木长桌北面的一张帆布靠背椅子上面。伦克站在椅子后面，并将自己那双巨大而又长满老茧的手放在玛琳虚弱的肩膀上。“我已经告诉你了她经历过一段痛苦的时光，中尉。你永远都不应该回来。”

　　Marlene patted Lunk's hand and gazed up at him fondly."I'm all right, Lunk. Really."

　　玛琳轻轻拍着伦克的手，抬起头温柔的凝视着他说：“我已经好了，伦克。真的。”

　　Scott felt her eyes return to him and swallowed hard as he perched himself on the edge of the table:"Marlene," he began,"how much do you remember about those last few days at Reflex Point·"

　　斯科特看着玛琳的目光转向自己，坐在桌边咽了口气。“玛琳”他说到：“关于在反射点的那几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多少？”

　　"Only some of it, Scott.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all inside the central chamber together. With Sera and Corg and the Queen-Mother."

　　“只有一些，斯科特。我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蜂房的中央大房中，还有希拉，考克和女王母亲。”

　　"What made the horde-er, the Queen-Mother leave, Marlene· I mean, I'm sure she realized the fleet had plans to irradiate the area, but it seemed like she'd decided to leave before the neutron missiles were launched."

　　“是什么促使整个部族，嗯，女王母亲离开的，玛琳？我的意思是，我相信她知道远征军舰队要摧毁地球，但是当中子S导弹发射前她就已经决定要离开了。”

　　Marlene nodded and reached across the table for a water bottle."It's true, Scott. And something vital left me when she departed." She took a long pull from the bottle."I know you sensed it when you held me. I feel as though I'm only half-here, as though if I breathe too deeply I'll fade from sight. But I have a knowledge of things, Scott, a knowledge: that seems undreamed of by any race."

　　玛琳一边点头一边伸手去构桌子另一边的水壶。“是的，斯科特。她离开的时候我的生命也跟着离开了。”她把水壶远远地拖了过来。“我知道你那时候抱着我能够感觉到，我觉得自己只剩下了一半了，而且如果我做深呼吸的话我会从你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是我能够对事物进行感知，斯科特，感知：这是其它种族不能想象的。”

　　"Don't worry," Lunk said,"I'm not about to let you fade. Marlene squeezed his hand."You see, Scott, the Queen Mother finally understood, the reasons for all that had happened on Optera, Tirol, and Earth, and that knowledge liberated her."

　　“别担心，”伦克说到，“我不会让你消失的。”玛琳紧握着他的手说：“知道了吧，斯科特，女王母亲终于明白了那些曾经发生在奥普特拉，泰洛以及地球上面的事情后面的真相，那种感知使她顿悟了。”

　　"But what was it she understood·" Scott asked.

　　“但，她究竟明白了什么呢？”斯科特问到。

　　Marlene quivered."I can't tell you, Scott."

　　玛琳发抖了：“我不能说，斯科特。”

　　"Please, Marlene," Scott snapped.

　　“告诉我吧，玛琳。”斯科特抓住玛琳。

　　Lunk stepped out from behind the chair."I'm warning you, Lieutenant."

　　伦克从椅子后面走出来。“我警告你，中尉。”

　　Marlene put a hand on his balled-up fist."No, Lunk, Scott doesn't understand. It's not that I'm keeping something from you, Scott. I only mean that you're asking the wrong person."

　　玛琳用一只手放在他握起来的拳头上。“不，伦克，斯科特不明白。我并不想对你隐瞒什么，斯科特。我只是想说你问错了对象。”

　　"Sera," Scott said after a moment's reflection.

　　“希拉，”斯科特沉思了一会儿。

　　"Yes. She was more closely bound to the Regis than I was. But I fear that bond has affected her more than it has me."

　　“是的。她比我更加了解雷吉斯。但是我担心那种了解对她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Marlene closed her eyes and took a shuddering breath."I can sense where she is. Sometimes I can almost see through her eyes and feel her suffering."

　　玛琳闭上眼睛，进行了一次颤栗的呼吸。“我能感觉到她在哪儿。有时候我甚至能够看穿她的眼睛，也能够体会她的痛苦。”

　　Scott edged closer to her."Where, Marlene·"

　　斯科特靠近玛琳：“在哪儿，玛琳？”

　　"The city of tall towers in the Northlands. The one Sera and Corg were to rule."

　　“在北大陆那座有很多高楼的城市，也就是希拉和考克曾经统治的那座城市。”

　　Scott and Lunk exchanged looks and simultaneously said:"Mannatan."

　　斯科特和伦克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说道：“曼拿昙。”

　　"Yes. She is with Lancer."

　　“是的。她与兰瑟在一起。”

　　Scott was already on his feet."Will you come with me, Marlene· You, too, Lunk," he was quick to add."Just until we locate her."

　　斯科特战了起来。“玛琳，我们一起去？伦克也一起去。”他马上加了一句，“只是在找到她之前。”

　　"Forget it, Lieutenant," Lunk said."Marlene's not going anywhere."

　　“算了吧，中尉，”伦克说到，“玛琳哪儿都不去。”

　　Marlene stood up and gently swung Lunk around to face her."But I am, Lunk. Don't you see that I have to go·" Lunk's face fell."No, Marlene, no. You can just stay here and let me take care of you. You said yourself you were all right. I could just-"

　　玛琳站起来，轻柔的拉转伦克面对她。“但是我要去，伦克。你不认为我必须去吗？”伦克的脸沉了下来：“不，玛琳，不。你应该留在这里让我来照顾你。你虽然说你已经完全好了。我只是……”

　　"No, Lunk, it's no good this way," she cut him off."Remember who and what I am."

　　“不，伦克。这样不行，”她推开伦克，“记得我到底是谁吗？”

　　Lunk stiffened."You're Marlene, that's it."

　　伦克生硬的说：“你是玛琳，就这么简单。”

　　Marlene shook her head."I am Invid, Lunk." She reached up to stroke his face."But that doesn't mean I haven't loved you."

　　玛琳摇摇头：“我是因维人，伦克。”她伸手抚摸伦克的脸，“但那不代表我没有爱过你。”

　　Lunk steeled himself, holding back his anger and grief."You'll come back to me·" he asked softly.

　　伦克强忍着愤怒与悲伤。“你会回到我身边吗？”他轻轻的问。

　　"Nothing can take away these past few months, Lunk."

　　“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过去几个月的经历，伦克。”

　　It was Scott's turn to avert his gaze.

　　这下轮到斯科特移开他注视的目光了。

　　He swore to himself he would never love again.

　　他对自己发誓不再去爱了。

　　With Marlene in the copilot's seat, Scott returned the jet to the REF's provisional planetside base on the Venezuelan coast and apprised Vince Grant of his plans to continue on to the Northlands. The general informed him of the successful position jump undertaken by the Ark Angel and the rapidly approaching launch window for the fold to Haydon IV. To speed Scott and Marlene on their way, Grant ordered that they be escorted to and from the Northlands city in one of the ship's few remaining reconfigurable Veritechs.

　　玛琳坐在副驾驶员舱随着斯科特返回了位于委内瑞拉海岸的远征军临时地球基地，斯科特将自己打算去北大陆的计划告诉了文斯·格兰特。将军告知他关于大天使号那次成功的定位跳跃，并将很开进行向海顿4号的折叠。为了加快斯科特和玛琳的北大陆之旅，格兰特命令飞船中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变形战机中的一架为他们进行护航。

　　From what Scott could gather, Mannatan-recently returned to its original name of New York-was fast becoming a population center once again. The narrow island city had miraculously escaped saturation by Dolza's deathbolts, only to suffer disastrously some twenty years later at the hands of the Regis's power-mad "son," Corg. But by then the city had already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street crazies `who had' somehow survived a radiation pall that had hung over the city for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and roving gangs of Foragers and rough-trade Southern Cross deserters. A scarcity of food and arable land had kept the population numbers low, but now that New York had become a kind of raw-materials depot for developing towns to the south and west, a barter system for foodstuffs had been implemented.

　　从已知的信息中斯科特知道曼拿坦（最近又改回到它以前的名字纽约了）又迅速的成为了一个人口密集中心。这座狭长的岛屿城市奇迹般的躲过了多扎的死亡清洗，只是在其后20年遭到了雷吉斯那个疯狂的儿子考克的残忍统治。到现在，这座城市里面充满了逃过曾经罩在城市上空长达15年之久的辐射罩伤害的那些疯狂的居民，四处游荡的抢劫者和匪徒，还有进行强买强卖的南十字军逃兵。尽管食物和可耕种土地的缺乏使得人口数量低下，但是纽约还是成为了为那些发展中的南部和西部城镇提供原材料的仓库，同时一种粮食交易系统正在建设中。

　　The Veritech put down west of the Hudson River, leaving Scott and Marlene to negotiate the rest of the journey on foot, along with hundreds of other migrants who were talking or buying passage through checkpoints on the single bridge that linked city and mainland. Scott saw the end result of Corg's fiery campaign to bring the city to its knees: huge leveled tracts where tall brick and stone buildings had once stood, gridded by the scorched remains of asphalt and concrete roadways.

　　变形战机降落在哈得孙河的西岸，斯科特和玛琳将步行走完剩余的路程，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其他成百上千的移居者。在连接城市和大陆的那座独桥的关卡处，人们在谈论或者购买通行证。斯科特看着脚下这座经历了考克凶残统治的城市：曾经的高楼大厦如今只剩下巨大的残横断垣，矗立在纵横交错的被烧焦的沥青和水泥马路中间。

　　Marlene acted as guide, drawing on her recently enhanced psychic talents-to close on her sister simulagent's where璦bouts. In a certain sense she seemed more the Terran than Scott. But Scott refused to be fooled by the human guise the Invid Queen-Mother had fashioned for her, and so their conversations were strictly of the pragmatic sort. Scott, after all, was on a military mission.

　　玛琳利用自己近来不断增强的心灵感知能力扮演了向导的角色，去探知她那因维人形妹妹的所在之地。从某种角度而言，她比斯科特更像一个地球人。但是斯科特拒绝接受因维女王为玛琳创造的人形外观，因此他们之间的谈话完全局限于无关痛痒的实际问题之中。对斯科特来说，他毕竟是为了来完成一项军事任务的。

　　Marlene led them ultimately to a refurbished theater in the city's midtown district, where a young Hispanic named Jorge greeted them at the door and affirmed that Lancer was in fact part of a troupe of actors, singers, and musicians.

　　玛琳最后带着斯科特来到了市中心一座重新粉刷过的剧院处，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少年乔治接待了他们，也向他们确认兰瑟正是一个由演员，歌唱家和音乐家组成的剧团的成员。

　　After the less than warm reunions with Rand and Lunk, Scott was expecting more of the same from Lancer, but-the former stage gender-bender surprised him by running up the broad aisle after Jorge's announcement and embracing the two of them like family.

　　在经历了与兰德和伦克不十分愉快地见面后，斯科特对与兰瑟的相见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以前扮演双重性别的兰瑟接到乔治通之后飞快的穿过长长的走道，并给了他们两个人亲人般的拥抱。

　　"Scott, I can't believe it!" Lancer said, gripping him by the arms."God, it'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He had equal enthusiasm for Marlene, along with a bear hug that went on for well over a minute.

　　“斯科特，真不敢相信！”兰瑟说到，紧紧地握着斯科特的手臂。“上帝啊，再次见到你太好了。”他对玛琳也报以同样的热情，拥抱着她几乎一分钟。

　　Lancer looked lean and limber in tight-fitting trousers and a sleeveless shirt, but Scott noted dark circles under the singer's dyes and a somberness beneath the cheeriness of the moment. The natural color of Lancer's hair was growing in. Scott thought briefly of Yellow Dancer and wondered whether she was gone for good.

　　兰瑟穿着宽松的裤子和无袖的衬衫，看上去清瘦而敏捷，但是斯科特看出了他的黑眼圈和片刻欢愉外表之下的忧伤。兰瑟的头发慢慢恢复到了原本的颜色。斯科特想到了黄衣舞者，不知道她是否已经不会再次出现了。

　　"You don't know how I need you guys right now," Lancer continued, taking hold of their hands.

　　“你们真不知道我现在多么需要你们。”兰瑟继续说，同时紧紧握住他们的手。

　　"What is it, Lancer·" Marlene asked.

　　“怎么啦，兰瑟？”玛琳问道。

　　"Your sister," he said, favoring Marlene's hand."I'm afraid she's dying."

　　“你妹妹，”他抓紧玛琳的手说：“我担心她快死了。”

　　Sera was bedridden in Lancer's backstage room, a tight, cluttered space that apparently served as living quarters and dressing room. A man named Simon was ministering to her, but he exited as Lancer entered, stopping only to introduce himself to Scott and Marlene in an affected, slightly effeminate manner.

　　希拉躺在后台兰瑟的房间里不能起身，这是一间狭小混乱同时用作起居室和化装间的小空间。一个叫西蒙的人正在照料她，当兰瑟他们进来时，他仅仅用一种造作而略带女人气的语气与斯科特和玛琳打了个照面，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就退出了房间。

　　Fetally curled beneath the bed's threadbare blankets, Sera seemed hardly more than a specter."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to come, Ariel," she said as Marlene kneeled beside the bed and laid a comforting hand on her heaving breast."Sister-"

　　希拉躺在破旧的毯子下面，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看上去就象个幽灵。“我一直在等着你来，艾丽尔，”她说到，玛琳走近跪在床边伸出一支温柔的手放在她起伏不定的胸膛上面：“妹妹……”

　　Sera pressed a finger against Marlene's lips to quiet her."Do not weep for me, Ariel. I am to rejoin the Queen Mother."

　　希拉用食指放到玛琳的嘴唇示意她先不要说话。“别为我哭泣，艾丽尔。我要重新回到母亲身边了。”

　　"Then I'll return with you, sister."

　　“那么我也要跟你一起去，妹妹。”

　　Sera shook her head."No, Ariel, your destiny lies along a different path. And what a wonderful one it is."

　　希拉摇摇头说：“不，艾丽尔，你的命运与我的不同。你的命运是很美的。”

　　Marlene leaned closer to her sister, her eyes brimming with tears."Tell me, Sera."

　　玛琳倾向她的妹妹，眼中含着泪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希拉。”

　　"You need know only this, Ariel: that the world can be remade. The Queen-Mother learned this when she mated with the Protoculture-the goal of the Great Work, the transmutation of our race."

　　“艾丽尔，你只需要知道：世界可以重建。当母亲与史前文化结合的时候，她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种族的演变这一伟大的工程，是可以重新开始的。”

　　"The Protoculture!"

　　“史前文化！”

　　"Yes, Scott," Sera said, looking at him."Your people will understand what to make of this."

　　“是的，斯科特，”希拉看着他说：“你们的人也将会知道如何利用它。”

　　"Stay, sister," Marlene pleaded with her."Love has the power to keep you here."

　　“等等，妹妹，”玛琳恳求道：“爱的力量会让你留在这里。”

　　Sera smiled."No, Ariel. Love has the power to release me..."

　　希拉笑着说：“不，艾丽尔。爱的力量使我升华了……”

　　With that, the Invid simulagent shut her eyes and surrendered her all too brief life.

　　说完了以后，希拉闭上眼睛，放弃了她那全部短暂的生命。

　　Scott watched horrified but transfixed as Sera grew subtle and translucent, then slowly faded from sight. An eerie breeze caressed his cheek as the blankets dropped empty and silent to the foam mattress.

　　斯科特震惊而又呆呆的看着希拉慢慢变得隐隐约约然后变得透明，又慢慢从所有人的眼中消失。当毯子中空而静静的滑落到床垫上时，斯科特感觉到一阵怪异的微风拂过他的面颊。

　　Lancer clutched desperately for what was no longer there."This is my fate also," Marlene said, turning to Scott with tears coursing down her cheeks."You were right to promise you would never love again!"

　　兰瑟拼命而无望想去抓住消失的希拉。“这也是我的命运。”玛琳泪流满面地转向斯科特说：“你发誓不再去爱是对的！”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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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course I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you big jerk. You think I want to break up the team· But look at things from my side, will you, Bowie· First, I've got Max and Miriya riding my tail about shipping back on the fortress, and now I find out that Rem's going along for the ride. I can't handle it just yet, that's the long and short. I look at him, and I see Zor Prime. Ask yourself what it would have been like if Musica had died instead of Octavia-god forbid. I mean, how could you look at her without thinking about Musica· So maybe Haydon IV's going to work out for me. Maybe I'll even get to know Aurora a little bettor. Anyway, from what I hear, at least it'll be a change for the quiet.

　　Dana Sterling in a letter to Bowie Grant, quoted in Altaira Heimel, Butterflies in Winter. Human Relations and the Robotech Wars

　　我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大蠢蛋。你认为我打算拆散小组？看看我这里的情况吧，想吗，鲍伊？首先，我让麦克斯和玛丽亚跟着我回到了堡垒中，现在我却发现雷也在那里。我目前还不能处理好这种事情，那也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很短。我看着他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佐尔·普利姆。你扪心自问，如果是缪西卡尔不是奥克塔维亚（上帝原谅我这么说）死去了，你会怎么感觉。我是指，当你看着奥克塔维亚的时候能够不会想起缪西卡吗？所以，海顿4号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好的归宿。也许我能够更多的了解奥罗拉。不管怎样，从我知道的情况判断，那里至少可以让我冷静冷静。

　　                            ——戴娜·斯特林写给鲍伊的一封信，引自奥尔泰拉·黑梅尔，《冬天的蝴蝶·人际关系与洛波特战争》





　　Dana Sterling tightened her grip on the balcony railing and launched phrases of gratitude into Haydon IV's amber skies. In the plaza twenty, stories below her, pedestrians were scurrying for cover as Glike rumbled and shook. Like bare trees caught in the hurricaning mass of a storm front, the city's tapering glasslike spires swayed and snapped, falling in a prismatic rain of deadly gems. Skyways danced loose their walls and roofs of transparent sheathing and sent them crashing to heaving, buckling streets and garden-lined thoroughfares. Onion domes and entablatures fissured; ornate facades and friezes peeled away from buildings and archways; water surged from canals and drained from lakes into the planetoid's ruptured seams.

　　戴娜·斯特林紧握着阳台的扶手，仰望着海顿4号琥珀色的天空抒发着自己的感激之情。在她身下20层楼的广场上，格莱克（Glike）城发出隆隆的摇晃声，而路上的行人们则匆匆忙忙的躲进掩体中。这个城市中不断减少的玻璃状尖塔如同飓风中被刮起来的树木一般，开始摇晃断裂并坍塌在死亡宝石的彩虹色暴雨之中。空中航道的墙壁和透明天棚倒塌下来撞向弯曲起伏的街道和两边排列着花园的道路。洋葱型的大圆顶和顶线盘（一种古罗马建筑方式）出现了裂缝；建筑和拱门华丽的表面和中楣一一剥落；河渠和湖泊中的水都被抽干流入了这颗小行星的裂缝中。

　　"'Bout time there was action around the place!" Dana yelled to no one in particular.

　　“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戴娜不知道在向谁喊着。

　　She leapt back from the railing to flatten herself against the building's exterior wall as a plummeting guillotine blade of permaplas struck the balcony edge and splintered into hundreds of angry frag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entire city seemed to tilt radically to one side, the normally clear skies tainted with smoglike roilings of clouds. Where she could see the horizon, Glike's backdrop of photo-perfect mountains wavered, as though dazzled by atmospheric heat.

　　她跳出扶手并让自己平靠在大厦的外墙墙壁，像断头台的铡刀一般砸得央台边沿碎成无数愤怒的碎片。与此同时，整座城市似乎要翻倒到某一边去，通常晴朗的天空被烟雾般的云搅浑了。她眼中的地平线上，格莱克（Glike）背后风景画般的山脉在热腾腾的大气中摇摆。

　　We're finally seeing Haydon IV's other face, Dana thought. She had heard all about the battle that had been fought there years before between the Sentinels and the Invid Regent, but that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a campfire tale. Glike had been fully rebuilt by the time she had arrived, and it had been nothing less than paradise since.

　　我们终于看到了海顿4号的另外一面了，戴娜想。她听说过所有关于多年前哨兵和因维雷吉特之间的战争的事情，有时候也像是篝火晚会上的传说故事。当她来到格莱克（Glike）的时候，整座城市已经被重建成为了天堂般的一座城。

　　Hopelessly boring.

　　绝望而无趣。

　　But something had finally happened to shake things up. It did not seem possible that Haydon IV could be subject to tectonic shifts, but who could tell· Well, Exedore maybe, or his free-floating good buddy Veidt. Some internal malfunction, then, some glitch in the unfathomable technology that kept the world turning. An actual invasion was too much to hope for-a chance to see for herself those well-concealed planetary defenses everyone talked about. The ones said to react to the mere suggestion of aggression, the ones that forced everyone on-world to hang up their hip howitzers when they rode into town.

　　但是最后还是有某种力量开始动摇所有的事物。海顿4号并不像是在经历建筑性转换，但是谁又能说得清呢？当然了，也许艾克西多可以，也许他的亲密战友维特可以。某种内部的异常，这种深不可测的技术的某个故障导致了世界的变化。这也不会是一场真正的外来入侵，否则戴娜就有机会亲自看到那些没有人都在谈论的经过精心隐藏的行星防卫系统。那些系统用来对付任何可能的进攻，同时也迫使所有进入城市的人交出他们的武器。

　　But even if it turned out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a quake, it was certainly more excitement than she had seen since Exedore had burst into the Sterling's high-rise quarters three months ago, raving that the planetoid's so-called Awareness had gotten itself all fired up about something or other.

　　自从艾克西多闯入她那高处的营房胡言乱语的说什么小行星所谓的爱威尼斯已经为了某个可能出现的异端全副武装的时候，三个月以来，她还是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即便最后证实这只不过是一次地震而已。

　　The collapse of a structure down below sent a swirling cloud of debris up the face of the building. Dana heard panicked cries in several offworld tongues.

　　下面坍塌建筑物激起的一团残骸气旋升到了上方建筑的表面。戴娜听出了来自不同星球声音发出惊慌的叫声。

　　"Dana!" her parents shouted from inside their living quarters.

　　“戴娜！”她的父母从他们居住的营房中大声叫她。

　　She turned and passed through the balcony's field portal in a long-legged rush, blond hair in wild disarray. Her father was by the lift-tube door, a few obviously irreplaceable items clutched to his chest. Her mother had Aurora, Dana's eight-year-old sister, by the wrist. Dark-eyed and otherworldly, she was nearly five feet tall already and a regular pain in the ass. It was hard for Dana to believe they had had the same father, but that was a thought she kept to herself. Veidt claimed that Aurora's rapid development and psychic gifts had come about as the result of Miriya's experiences on Garuda, but Dana ventured that it had more to do with something the Haydonites were putting in the food.

　　她转过身，披头散发的冲出阳台的入口。她的父亲站在升降通道的门前，胸前显然挂着一些必需的物品。她的母亲用手腕抱着她那8岁的妹妹，奥罗拉。她有一双深色的眼睛，而且身高已经快5英尺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讨厌鬼。戴娜很难相信她们是同胞姐妹，但是这也只是她内心的一个秘密。维特认为奥罗拉快速的成长和心灵天赋来自于米利亚在嘎鲁达星上面的那些经历，但是戴娜认为更多的是因为海顿人在食物中添加了某种东西。

　　Aurora was not calling Dana's name. The child spoke so infrequently that when she did, everyone stopped to listen. But even though she was mouse-quiet, one always knew when she was around.

　　奥罗拉从不叫戴娜的名字。这个孩子很少说话，所以当她说话的时候，旁人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儿去仔细聆听。尽管她表现的像老鼠一般安静，别人还是能察觉出她在附近。

　　"Hurry, Dana!" Miriya said, joining her husband at the lift. She, too, had a few things in hand. Dana glanced around the room and quickly decide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she needed to keep.

　　“快点儿，戴娜！”米利亚一边跑向她升降机旁的丈夫，一边说到。她手中也拿着一些东西。戴娜快速的看了一遍房间，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

　　Let it all come down, she thought.

　　让它们都消失吧，她想。

　　Llan and Anad, their two Haydonite advocates, were already in the tube. It was the only place planetside where everyone got to hover together, except on the city's Arabianlike flying carpets. Dana often wondered just whose bright idea those things had been. Some planet-hopping culture hero named Haydon was credited with building the world; Dana had him figured for some kind of kidder.

　　他们的那两位海顿朋友兰（Llan）和阿纳德（Anad）已经进入了升降管道。除了这座城市那种阿拉伯式的飞毯，这里是每个人唯一能够一起漂浮的地方。戴娜经常想知道这究竟是谁的好主意。据说一位星球传说中的英雄，海顿，建造了整个海顿世界；戴娜把他想象成某种基德尔（kidder）。

　　The tube field was as calm as the eye of a storm.

　　管道中安静的如同在暴风雨之眼。

　　"What do you think, Max," she said excitedly,"an attack·" She rarely called him "Dad." Somehow it didn't feel right to her after their thirteen-year separation. Not that she didn't love him and Miriya both; it was simply that they had changed so much.

　　“你怎么认为，麦克斯”她兴奋的问：“是攻击吗？”她很少叫他“爸爸。”经过了13年的分离，这对她来说并不正常。并不是她不爱他或者米利亚，只是大家都改变了太多了。

　　"I hope not, Dana," Max told her, adjusting his glasses so that they sat where they were supposed to."For the sake of whoever'd be foolish enough to try."

　　“我希望不是，戴娜”麦克斯告诉她，并调整了自己的眼镜位置。“没有人会愚蠢到来攻击海顿4号的地步。”

　　So gentle-voiced, Dana thought. It was a continual source of amazement, especially when she tried to picture her parents mixing it up inside the SDF-1 with knives or battle mecha. And Max-cripes! Max had been gobbling Malcontents for breakfast when Dana was a toddler!

　　真是文雅啊，戴娜想。在这件事情上面，戴娜总是充满的好奇，特别是她试图去想象她的父母在SDF-1上面用刺刀和战斗机甲进行决斗的场面。麦克斯驾驶蓝色的战机（crip 代表美国著名的黑帮之一，另一个叫blood，crip的成员都穿蓝色的衣服，而blood成员穿红色的）！当戴娜还是学步的小孩的时候，麦克斯又一次曾经对早饭大发牢骚！

　　"Upon exiting the lift tube, you must proceed across the plaza and descend the elevators to level four," Llan sent, as if he were giving orders all of a sudden. But only Dana seemed disturbed by the tone.

　　“一离开升降管道，你们必须穿过广场，然后乘坐电梯下到第4层，”兰突然发出命令。但似乎只有戴娜被这个声音惊了一下。

　　"Level four, my ass, Llan. I think we better shuttle up to one of the trade ships. I'd rather ride this out up there瓀whatever this is. Wouldn't you, Max· Miriya·" Dana noticed that Aurora was giving her one of those funny looks.

　　“第4层，笨蛋，兰。我想我们最好乘穿梭机去一艘商业飞船。我宁愿去面对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你们呢，麦克斯？米利亚？”戴娜注意到奥罗拉给了她一个滑稽的表情。

　　"No, Dana," Miriya answered."I think it's best that we follow Llan's advice for the time being."

　　“不，戴娜，”米利亚回答到，“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好听从兰的建议。”

　　"Your mother is correct," Llan sent with emphasis. Dana folded her arms across the sequined bib of her jumpsuit and faced off with the taller of the two Haydonites."Yeah· Then tell us what's going on."

　　“你母亲是正确的，”兰强调指出。戴娜将双手交叉在她跳伞服围兜外面然后面向个高的海顿人说：“好啊？接下来干什么？”

　　"A slight readjustment," Anad answered."Slight·"

　　“这是一个轻微的重新调整过程”阿纳德回答。“轻微的？”

　　"We are arrived," Llan interrupted as the tube field opened onto the plaza.

　　“我们到了，”兰打断他们的对话，这时候管道已经通向广场了。

　　Things were even worse close up, Dana realized. On the far side of the plaza, the entire colonnade of a Tiresian-style commercial hall had crumbled, burying dozens of Karbarran traders and visitors under tons of debris. The ursinoid beings, who had been enjoying great prosperity among the Local Group worlds since the fall of the Regent, constituted the majority of Haydon IV's alien population, but Dana could see quite a few injured Praxians emerging from the ruined building. Elsewhere, a couple of dazed Spherisians were wandering aimlessly through the pandemonium. The Haydonites themselves, however, were unhurt; it was as though they had known beforehand which areas to avoid.

　　情况越来越糟糕了，戴娜意识到。广场的另一边，整个的泰雷西亚式商业大厅的柱廊已经完全碎裂坍塌了，成吨的废墟下面掩埋着好几十个卡巴拉商人和访客。虽然当雷金特灭亡后，卡巴拉人构成了海顿4号外来人口的主体，并大量的享受了当地的繁荣，但是戴娜只看见一些受伤的普拉西斯人从倒塌的建筑中爬出来。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一群茫然的史菲利思人毫无目的的在混乱的现场游荡。而海顿人却毫发无伤，他们似乎预先知道哪里是安全的。

　　"Move quickly and orderly if you wish to avoid injury," Llan sent to the Sterlings, attempting to hurry them along by hovering at their backs a yard off the plaza's adamantine smooth surface.

　　“迅速有序的移动，否则你们回受伤。”兰告诉斯特林一家，并试图透过气垫推着他们加速通过广场那坚硬光滑的表面。

　　"They need help," Dana said, indicating a small group of Karbarrans who, heedless of the dangers overhead, were attempting to dig out their trapped companions.

　　“他们需要帮助。”戴娜指着一小群正在不顾天上的危险企图挖出他们被埋同伴的卡巴拉人。

　　"Move!" Anad sent sharply in response.

　　“走！”阿纳德坚决地说。

　　Max could not fail to notice the change in Anad and Llan and was about to protest, when a series of blindingly blue energy bolts tore up into the sky from the outlying sectors of the city. From somewhere deep outside Glike's obscuring haze came scattered reports of explosive light that reached the surface like heated thunder.

　　当一系列耀眼的蓝色能量光束撕开这座城市一些偏远地方的天空的时候，麦克斯察觉到了阿纳德与兰的变化，并打算进行反对。格莱克（Glike）城朦胧的迷雾深处传来爆炸光束撞击地面所发出的雷鸣般的声音。

　　"It is an invasion!" Dana exclaimed.

　　“这是入侵！”戴娜大声嚷嚷。

　　But even as she said it, she noted something inexplicable going on around her: Individual Haydonites had begun to employ some sort of energy weapon to herd the plaza's off worlders toward the subwaylike entrances to the city's subsurface maze of transport corridors and multilevel shelters. On closer inspection, Dana saw that the light-prods were emanating from the Haydonites' foreheads, from the cabochonlike organs centered there, which Veidt had once called dzentile. The English term that came closest was governor, but Dana suddenly understood that those regulators could be made to serve a double-edged function.

　　但是即便她这样说，她看到身边令人费解的事情：每个海顿人都开始使用某种能量武器将广场上的外来人赶到通向城市地表那些迷宫般的交通回廊以及多层隐蔽所的类似于地铁的入口。仔细观察后，戴娜发现那些光柱是从海顿人前额中央那个类似于宝石地器官发出的，维特一度称之为主眼（dzentile）。这是一个接近英文主管的词汇，但是戴娜突然明白了那些主眼能够用于一种双轫功能。

　　She took a quick head count, calculating just how many Haydonites she would have to take down to clear a path out of the plaza. Beginning with Llan, who was still hovering at her back, although he had yet to demonstrate any light-prod capability. Answering to Anad's telepathic insistence, Max, Miriya, and Aurora were already halfway across the square.

　　她数了数，计算要打倒多少海顿人才能够在广场中清出一条通道。从仍然在她身后悬停的兰开始，虽然兰还没有开始利用自身的光柱能力。作为对阿纳德坚持主张的回答，麦克斯，米利亚和奥罗拉已经走到广场的一半了。

　　"Move!" Llan sent with sufficient force to make Dana's eyes cross.

　　“走！”兰是除足够的力气试图让戴娜过去。

　　Oh, you're gonna get yours, she promised herself, mentally forging her spin kick. But no sooner had she commenced her turn than Max grabbed her around the shoulders and swung her off her feet."Dana, we don't have a chance," he told her.

　　哦，这下该你了，她准备旋转踢兰。就在她出脚的一瞬间，麦克斯抓住她的肩膀，卸掉她踢出的力量。“戴娜，我们没有机会了。”他告诉她。

　　Dana watched a nascent glow center itself above Llan's expressionless visage."Well, we certainly don't now," she said, shrugging out of Max's restraining hold.

　　戴娜看着兰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面的那个中间的地方。“是的，现在我们当然没有了。”她说着，挣脱了麦克斯束缚的双手。

　　Llan and Anad were more vigilant after that, making certain to keep the entire family between them for the rest of the dash across the plaza, relaxing their guard only after the Sterlings were well inside the accessway, dwarfed by several dozen Karbarrans who had been funneled in from the collapsed commercial center.

　　这之后兰和阿纳德都警惕的与他们一家子保持着距离，直到走完了广场斯特林一家进入到了入口，加入一些刚才被埋在倒塌的商业中心的卡巴拉人之中之后。

　　"That was a foolish thing to do," Max said in a lecturing tone, loud enough to be heard above the ursinoids' unnerving growls and grumblings.

　　“那样做是很愚蠢的，”麦克斯教训道，他的声音大得足够穿过卡巴拉人疲惫的叫唤和呻吟。

　　"Maybe it was," Dana conceded,"but I don't like it when somebody says they're concerned for my safety and then aims a weapon at me."

　　“也许是的，”戴娜让步道：“但是我不喜欢有人用抢指着我说是来保护我的。”

　　The incident only pointed 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Dana had had reservations about returning to Haydon IV with her parents as early as those first few weeks in Tiresia, but it had meant so much to them that she get to know Aurora and give peace a chance. And then, when she had learned that Rem had assigned himself to the SDF-3, she saw no alternative but to give Haydon IV a try. Oh, she supposed she could have signed aboard the Ark Angel or any one of the ships of the fleet, but she saw little purpose to it.

　　这件事情仅仅揭开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早在泰雷西亚的前几周，戴娜就决定要与她的父母一起返回海顿4号，但是对她的父母而言更多的是意味着她要去了解奥罗拉并希望不再发生冲突了。那个时候，她已经知道雷要随着SDF-3出发，所以除了回到海顿4号她没有别的可以改变。哦，她真希望自己参加大天使号，或者任何一艘舰队的飞船，但是那样做显然没有什么目的性。

　　It had come as quite a shock to find yet another Zor-clone waiting on Tirol after she had just finished her brief go-round with one on Earth. Rem and Zor Prime were more like twins separated at birth than clones, but there were enough underlying similarities to make her feel as though she were dealing with the same person. She thought the original Zor must have been one mixed-up character, another trickster in a galaxy full of them.

　　当她结束了自己与佐尔的一个克隆体在地球上的短暂的遭遇后来到泰洛的时候，却非常震惊的发现了另外一个佐尔的克隆体。雷和佐尔·普莱姆更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不是克隆人，但是他们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却让戴娜感觉到是与同一个人相处。她想原本的佐尔应该是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另外一个银河系中的骗子。

　　She still couldn't explain just what it was about the slender, elfin-featured clones that drew her to them. But it seemed obvious that the attraction arose from the Zentraedi, biogenetically engineered side of her personality.

　　她还是不能解释究竟是什么让她对这些身材修长、长相精灵的克隆人着迷。但是似乎显然这是她作为天顶星人后裔个性中那部分所表现出来的。

　　Those thoughts were with her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short descent to Llan's "level four," where, she imagined, luxuriously appointed shelters awaited them. She had even begun to feel guilty about her perhaps misguided outburst in the plaza and was about to apologize to Max, when from up ahead in the corridor-the recycled air thick with the musky smell of Karbarran fur and fear-came cries of protest in trader's tongue.

　　到达兰所指的“第4层”之前她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同时她希望在第4层有现成而又豪华的隐蔽所。她甚至开始为自己在广场上鲁莽差点失控的行为感到罪过，并打算向麦克斯道歉了，这时候从走廊上边夹杂着卡巴拉人皮毛的麝香味道的循环空气中传来商人们抗议的声音。

　　"You limbless mechanoids!" one Karbarran yelled."May Haydon curse the lot of you!"

　　“你们这些缺胳膊少腿儿的机械怪物！”一个卡巴拉人吼道：“愿海顿诅咒你们！”

　　Dana went up on tiptoe in an attempt to discern what all the commotion was about, but all she could see was the backs of massive shoulders and knob-horned heads. It was not until the group reached the terminus of the corridor, where it opened into a vast, domed chamber lit by an unseen source, that she glimpsed the reason for the Karbarrans' distress: A police force of black-cloaked Haydonites a meter taller than the norm were using their enabled light-prods to segregate the confused crowd into planetary types, shepherding each into separate rooms similar to ones Dana knew had been used by the Invid Regis to contain the Sisters of the Praxian diaspora.

　　戴娜踮着脚尖走过去试图弄清楚是什么引发了这次骚乱，但是她指能够看到那些宽大肩膀和留有圆形犄角的脑袋的背影。直到人群到达了走廊尽头看到一个巨大圆顶有着不知名光亮的大厅的时候，她突然明白了卡巴拉人不高兴的原因了：一队身着黑袍的海顿警察（他们比一般的海顿人要高出一米左右）正用他们刚刚拿到的光棒把困惑的人们隔离到这颗行星上面专用来禁锢人的各个隔离的房间中，这样的房间也使黛娜想起了因维人雷吉斯曾经用于软禁普拉西斯女王姐妹的那种屋子。

　　"Comport yourselves in a manner befitting the intelligence of your race and no harm will come to you," the police line sent to everyone in frightening telepathic discord."Your nutritional and medical needs will be attended to. Haydon IV will strive to make you as comfortable as possible in your containment."

　　“请表现出与你们种族相称的行为举止，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警察向每一个人发出了令人恐惧的心灵传递信息。“你们的饮食和医疗将会有专人负责。海顿4号会尽量使你们在自己的区域里面感到舒服的。”

　　"Imprisonment, I'd say," said an all-too-familiar voice off to the left of the Sterling family. Dana caught sight of Exedore peeking out from behind the high-collared cloak of one of the hovering jailers.

　　“这是监禁，我想说，”斯特林一家的左侧传来一声非常熟悉的声音。戴娜一眼看见艾克西多正从飞行悬停在半空中的一个穿着高领长袍的狱卒后面进行偷看。

　　"Yes," he added, folding his arms and glancing around."I suggest that we consider ourselves under arrest."

　　“是的，”他补充道，并且交叉双手此处看看，“我认为我们已经被逮捕了。”

　　As expected, their individual cells were splendidly designed affairs with all the necessary conveniences and furnishings, all the more sinister in their homeyness. Exedore and the Sterlings found themselves lodged with the four Praxians whose very size dictated that they be given the largest of the four rooms. Their section of the jail was flanked by Karbarran and Spherisian quarters but was effectively sealed off from them, with access to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domed chamber barred by laser fence. Thoughts of escape were not only difficult to entertain but periodically discouraged by squads of the now obsequious jailers who glided through sweeps of the area.

　　可以预见到的是，用于拘禁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些小房间都有着很好的设计，里面有必需的设施和家具，但却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艾克西多和斯特林一家，以及另外4个普拉西斯人被关在同一间房间里，从空间来判断这是4个房间中最大的一间。他们旁边的房间是普拉西斯人和史菲利思人，但是彼此之间被很好的隔绝开来，所有通向中间圆顶大厅的通道都装上了激光栅栏。想要逃走的想法很难实现，而且随着那些听命的狱卒不断进行的巡逻，逃走的可能性和信心越来越低。

　　Dana, however, had not yet given up on the idea and sat timing the patrols while Exedore filled everyone in on the details of his own arrest.

　　然而戴娜并没有放弃这种念头，她坐着观察和记录巡逻的周期，与此同时，艾克西多在告诉每个人自己被捕的详细过程。

　　"One moment Veidt and I were interpreting the results of our latest calculations, and the next I was being hurried out of the data room by two of these black-cloaked fellows, with Veidt warning me to obey their every command."

　　“当时维特和我正在翻译我们最新计算的结果，接着我就被那样的两个黑袍家伙从数据室里干了出来，这时维特警告我必须遵守他们的每一个命令。”

　　"Our advocates acted the same way," Max said."Turned on us without warning."

　　“我们的海顿朋友也是那样的，”麦克斯说道：“推着我们走，并没有进行警告。”

　　"Oh, I don't think it safe to assume they were acting at all," Exedore cautioned."It's my belief that the Awareness sent a command to each and every Haydonite-a telepathic stirring, if you will, analogous to that which prompted the planet to reorient itself in space."

　　“哦，我不认为是他们自己这么干的，”艾克西多谨慎的说：“我相信爱威尼斯给每一个海顿人发出了一道命令，一种你们认为的心灵控制，这使得整个行星又一次开始在宇宙中改变方向了。”

　　"Then we are ... moving·" Miriya asked.

　　“那么，我们……在移动？”米利亚问。

　　Exedore nodded."Most definitely moving."

　　艾克西多点头道：“非常显然，在移动。”

　　"But we saw a salvo of energy bolts, Exedore," Dana interjected."The planet's probably moving because it's under attack."

　　“但是我们看到了齐射的能量柱，艾克西多，”戴娜插嘴说：“这颗行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袭击而开始移动的。”

　　Exedore shook his head."There's been no attack, although what you witnessed was certainly defensive fire. It seems that the commander of one of the Karbarran cargo ships armed his weapons array when planetary realignment commenced. The Awareness registered this and responded as programmed. I'm afraid several ships were destroyed in the process. This much I was able to learn from Veidt."

　　艾克西多摇摇头说：“没有发生袭击，虽然你们看到的确实是防御炮火。开始与行星对接的时候，一艘卡巴拉商船的指挥官启动了他的武器系统。爱威尼斯纪录了这个行为并自行按照程序进行反应。我担心那个过程摧毁了一些飞船。这些我都是从维特那儿获知的。”

　　"Then our lives are in danger," Miriya said, hugging Aurora to her.

　　“那么，我们现在出境很危险，”米利亚将奥罗拉报在身边说。

　　"No, child. Haydon IV is not only abandoning its orbit around this system's primary but shedding its atmosphere as it accelerates. That's precisely why we've all been brought down here.

　　“不，孩子。海顿4号不仅仅要改变自己运行的轨道，而且在加速过程中还要泄去大气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带到这里的原因。”

　　"For all this sudden militant posturing, they do seem to have our safety in mind. Haydon knows they require no true atmosphere for themselves, nor any need of Glike, for that matter." The Zentraedi snorted."A surface paradise, indeed, for that's all that it was-a veneer, to borrow a Terran word.

　　“即便是这种突然性的战斗状态，他们还是考虑到我们的安全的。在那种情形下，海顿知道他们自己并不需要真正的大气，也不需要格莱克城。”天顶星人哼着说：“这个表面的天堂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这些类地球人而建造的”

　　"It only confirms what I've been saying all along: that Haydon IV is not a planet transformed by ultratech wonders but a ship. Its very name suggests as much. Haydon IV, and yet it occupies the third place in the Briz'dziki system." Exedore adopted a puzzled frown."No.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Haydon IV because it was Haydon's fourth."

　　“这仅仅证实了我一直在说的：海顿4号并不是那些拥有超技术的先知设计的一个行星，而是一艘飞船。它的名字也说明了这一点。海顿4号占据着不利兹·兹奇（Briz’dziki）系统的第3个位置。”艾克西多迷惑的皱了皱眉。“不，现在我们知道海顿4号是因为它就是海顿的第4个。”

　　"Haydon's- fourth what·" Max wanted to know.

　　“海顿的第4个什么？”麦克斯想知道。

　　Exedore threw up his hands."Any answer I give you would be pure speculation. Much as my guess as to exactly where it is that we're headed."

　　艾克西多挥了挥手说：“我的任何答案都只是推测。我猜想我们正在接近正确的答案。”

　　"We'll know when we get there, is that it·" Dana said."Well put."

　　“我们将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得到答案，是吗？”戴娜说：“好解释。”

　　Max looked from Exedore to Dana and back again."But what about these calculations of yours· You still think this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SDF-3·"

　　麦克斯看了看戴娜，有回来看着艾克斯多说：“但是你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仍然这与SDF-3有关系吗？”

　　"I'm certain of it," Exedore affirmed."And with the Invid departure as well. A pulse of novel energy has been sent into the known universe. Our calculations prove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that the focus of this outpouring is the dead star we Zentraedi know as Ranaath's."

　　“当然了，”艾克西多断言道：“也与因维人的离开有关系。一股异常的能量脉冲射向了未知的空间。我们的计算表明其目的地是一个我们天顶星人命名为‘拉纳斯星（Ranaath’s）’的白矮星。”

　　Miriya sucked in her breath."Exedore!"

　　米利亚西了一口气：“艾克西多！”

　　"Yes, Miriya, I'm afraid so. But there's more: This pulse has also caused subtle but potentially dangerous quantum and gravitational shifts throughout the continuum. All standard measurements seem to have been infinitesimally affected.""Meaning what·" Max said.

　　“是的，米利亚，我恐怕事实是这样的。但是还有：这个脉冲同时也在整个空间中引起了微小的潜在的危险因素和重力转移。所有的测试似乎受到了微量的影响。”“什么意思？”麦克斯问。

　　"Meaning that something unprecedented has occurred, Max. It's as though everything is suddenly drawing closer and closer together."

　　“这表示一件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出现了，麦克斯。每一件事情突然间都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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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ually, Rem saw the logic of the REF's arguments [that a Protoculture matrix was essential to ensure certain victory against the Invid Regis]-or at least he gave Lang every impression of being convinced. Just as Zor had once given sway to the Robotech Masters' conviction that knowledge went hand in hand with power and that all real power sprang from the conquest of life itself ... This tendency to submit, this plasticity, was a character flaw inherited by both clones-Rem and Zor Prime and taken advantage of by yet new generations of masters."Zor, the reshaped," as Lang himself once thought to describe Rem in his notes. Who else could have enticed Protoculture from the secret places of the Flower but one of equal lability·

　　Adrian Mizner, Rakes and Rogues: The True Story of the SDF-3 Mission

　　最后，雷看出了远征军内部争论（关于史前文化矩阵对打败因维雷吉斯是必需的）的逻辑，或者他至少让朗知道他自己被说服了。就象佐尔曾经让洛波特统治者相信史前能量不断衍生，而且所有真正的能量来自于对生命的征服……这种愿意屈从和可塑的特质在两个克隆人雷和佐尔·普莱姆的身上得以再现，而且运用到新的统治者身上。“佐尔，新的佐尔”这是朗自己曾经在他的日记中向用来描述雷的字眼。其他还有谁能够从种植着生命之花的神秘之地发现史前文化，同时又变化无常？

　　                ——埃诸安·米兹纳(Adrian Mizner)，《浪子与恶棍：关于SDF-3使命的真实故事》





　　Even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had been able to amass during the voyages of the SDFs-1 and -3 and with what little they had been able to beg, borrow, and steal from the Sentinels, the fortress's chief astrogators still considered themselves among the Quadrant's least experienced travelers. So while the void they had been folded into presented a novel challenge, there was no sure way of ascertaining whether this "newspace"-as it had been termed-was not just some commonplace occurrence among the more well traveled. To this end, interviews with those Sentinels aboard-Kami, Learna, Lron, Crysta, Baldan, Gnea, and others-had thus far proved unenlightening, a not entirely unexpected development given that the original crew of the starship Farrago had never been topnotch spacefarers to begin with.

　　尽管拥有从SDF-1和SDF-3的那些航程中积累的知识，以及从哨兵那里获得的各种技能（不管是求来的、借来的还是偷来的技能），太空堡垒的主要成员还是认为自己是星区内最缺乏经验的旅行者。因此，对他们而言，折叠到了这样的真空领域中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没有办法确信这个“新空间”（如同被如此命名一般）是否对那些更有经验的旅行者来说只是某种平常的事件而已。但是最后，与那些在SDF-3上面的哨兵们（卡米，莱亚娜，勒荣，克里斯托，巴丹，妮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的面谈却没有任何借鉴，这一种全新的未知是法拉戈号飞船的原始成员们所始料不及的。

　　Lang nevertheless had gone about his investigation of the ship's environment with unflagging confidence and textbook determination. The results of Jack Baker's brief extravehicular recon were in. Exterior background temperatures and the velocity of light had been measured and found to be constant; the fortress chronometers were still functioning. Physical laws inside the ship-and within a radius of a half million kilometers from it-were in fact operating much as they should have. It was simply that the stars-indeed, space itself-had disappeared.

　　在这样的情况下，朗还是依靠他那种不去不饶的信心与教科书般的决心继续着他对飞船环境的研究。这时候杰克·贝克对宇宙飞船外的初步侦察结果出来了（recon = reconnaissance）。外部温度和光速的测量结果都表明是不变的；堡垒内部的计时器还正常工作。在船体内部，以及50万公里半径以内的地方，所有的物理法则仍然按照原有的方式运行。只不过所有的星星，实际上是空间自身消失了。

　　The SDF-3's reflex engines were functioning, but there was still nowhere for the fortress to go.

　　SDF-3的反射引擎还在工作，但是却没有可以去的目的地。

　　"I'm inclined to favor the hyperspace hypothesis," Lang was saying, eyes glued to an immense tabletop display screen in his office. Rem stood behind him, just off to one side, the handsome features of his pale face highlighted by the screen's intermittent flashings."We've somehow become trapped in the fold corridor itself."

　　“我倾向于赞同超空间假设，”朗盯着自己办公室桌上那幅巨大的显示屏说到。雷站在他身后的一侧，俊朗而苍白的面庞上映射出屏幕中断断续续的闪光。“不知怎么的我们已经被困在了折叠空间里面了。”

　　Rem grunted noncommittally."You're dismissing the popular notion, then-the one circulating through the ship·"

　　雷含糊的咕哝着：“你忽视了一个常识，关于飞船内部的循环过程。”

　　"What, that we're all actually dead· I certainly am." No one knew just how the rumor got started, but it seemed that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taken of some two hundred crew persons had revealed remarkable similarities in their fold, space lace experiences. These included feelings of tranquillity, out-of-body experience, the encountering of a presence or a deceased relative in a dark tunnel, a sudden urge to review one's life, a warm and accepting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and a brief merging with that light prior to an immediate return to physicality.

　　“什么，那么我们真的都已经死了？我确信。”没有人知道这种谣言是怎么开始流传的，但是对200多名乘员的调查显示了他们对于折叠宇宙飞行认识中惊人的相似性。这些相同点包括对安静的灵魂出壳的体验：就象在黑暗的隧道中遭遇了一个已故的亲人，从而产生了一种突发的回顾自己生命的冲动，接下来在隧道的另一端看到了一束温暖的光线，然后在突然回到自己肉体之前与那束光线融为一体。

　　"If we were all dead," Lang continued,"we probably wouldn't have returned at all."

　　“如果我们都死了，”朗继续着：“我们是不可能再回到目前的状态的。”

　　"And how to prove it in any case·" Rem said, smiling."Against what can we measure nonexistence·"

　　“那么怎样去证明这一点呢？”雷笑着说到：“我们怎样去检验不存在的事物呢？”

　　Lang turned to regard the Tiresian, pleased that he had finally succeeded in spiriting him away from Minmei, if only for a short while. One would have thought the strangeness of the ship's predicament alone would have been enough to pique Rem's interest, but the Zor-clone had agreed to a conference only after Lang had made mention of the vanished Protoculture.

　　朗转过身盯着这个泰雷西亚人，暗自为自己终于能够成功的将他的注意力从明美身上转移而庆幸，不管是不是只是短时间内的。局外人可能会认为是飞船目前不可思议的窘境本身足以激起雷的兴趣，但是一旦当朗谈到消失的史前文化的时候，这位佐尔的克隆体同意对此进行一番讨论。

　　Lang had reminded himself later that he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Protoculture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ever brought Rem around. But Rem did not share Lang's enthusiasm for Protoculture's application to mechamorphosis or astrogation. In fact, the REF had had to coerce him into lending his brilliant talent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facsimile matrix by painting lurid scenarios of what was bound to occur throughout the Quadrant should the Invid Regis have her way with Earth. How long, they asked him to consider, before the Queen-Mother would decide to spread her vengeful horde across the stars as her husband had done· How long before her armies would return to the Local Group for what they had been forced to surrender-Optera itself· And what of the Praxians, then, who had made that tortured world their own· And what of Tirol and Spheris and the rest, so recently liberated from the claw hold of that very race·

　　后来朗已经提醒自己：自己应该知道得更多；史前文化是雷存在的唯一目的。但是雷没有朗那种对于史前文化在机甲形成和宇宙航行学的应用的狂热。事实上，远征军一直在强迫雷利用自己杰出的才能，通过描绘整个星区必定会发生的那些可怕的场景（就如同雷吉斯对地球所作的一切）来创造复制矩阵。他们问雷认为因维女王需要多长时间来决定将她的复仇种族蔓延到所有的星球，如同她的丈夫曾经所作的那些事情？她的武装力量需要多久才能够返回到他们曾经被迫投向的奥普特拉当地的武装？需要多久会抵达普拉西斯人将那个遭受磨难的世界建设成为自己世界的普拉西斯星？又需要多久会到达泰洛星、史菲利思星和其他刚刚从因维人的利爪下解放的星球？

　　Rem could be infuriating at times, but how Lang enjoyed the few discourses they had shared! How thrilling it was to converse with an intellect as powerful as his own. What they might be able to achieve together, he often thought, were it not for Rem's preoccupation with the biotransmutational aspects of Protoculture or his inexplicable attachment to Lynn Minmei.

　　雷时不时会被此激怒，但是朗却十分享受他们之间不多的交谈！与一个跟自己同样具有强有力的智力的人交流是多么令人激动！他常常在想他们到底能够在那个方面一起取得成功呢，这当然不是雷对史前文化形体变化的先天的感知能力，也不是他那种对林明美令人费解的依恋。

　　Lang swung back to the tablescreen."Oh, I'll admit there's something to this afterlife speculation that's worth pursuing," he said abruptly,"but for the present there are more tangible enigmas to grapple with." He motioned to the displays."These are the latest readouts."

　　朗转过身对着桌上的屏幕。“噢，我需要承认对这种来世的推测有些事情值得推敲，”他突然说：“但是目前而言还有更多具体的谜题需要我们来解决。”他指着屏幕。“这些是最后的信息。”

　　Rem leaned over the table.

　　雷靠在桌边。

　　"Either this void has yet to decide which set of physical laws it plans to subscribe to, or our scanners are in over their, artificial heads." The Terran scientist's voice was a mixture of apprehension and excitement."I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it since my supercollider days thirty years ago. But at least I knew then that our accelerators were manufacturing all those weakly interacting massive particles. Here, there's no rhyme or reason to it. One could almost believe we've entered a kind of dark-matter universe."

　　“在这个真空中不知道什么样的物理定律能够适用，我们现有的扫描仪的人工探头也不能用来探测。”地球人科学家的声音里夹杂着恐惧和激动。“自从三十年前我的超对撞机问世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但是我至少知道我们的加速装置仍然在制造那些大量的微互动力粒子。在这里，不存在什么和谐或者原因。人们会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某种黑色物质的宇宙。”

　　"I doubt we could exist in such a place, Lang."

　　“我怀疑我们就处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朗”

　　"Precisely my point. The findings are more consistent with fold anomalies than anything else."

　　“正如我所指出的。所有的发现都仅仅与折叠的异常相一致。”

　　Rem nodded."Then the real question we should be asking ourselves is whether the ship is still on its way to somewhere or whether it has in fact arrived."

　　雷点点头：“那么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实际问题在于飞船是否仍在飞往某处的途中，还是已经到达了。”

　　Lang threw him a skeptical look."I don't see how we can possibly be on our way to something without the fold drives." Rem made a dismissive motion with his hand."The Protoculture is only essential for initiating a fold, Lang; it has little to do with destination."

　　朗怀疑的看了他一眼：“没有了折叠引擎，我不知道我们能到哪里去。”雷不感兴趣的摇了摇手说：“对于启动折叠来说史前文化是唯一的必要元素，朗；这与目的地没有什么关系。”

　　"But how are we to emerge, then·"

　　“但是我们又如何重新出现呢？”

　　Rem's gaze grew unfocused."You fail to see the potential, Doctor."

　　雷的注视开始分散开来：“你没有注意到潜在的可能性，博士。”

　　"Perhaps I do, Rem, but-"

　　“也许我注意到了，雷，但是……”

　　"When all you need do is think back to your experiences inside the ship you called SDF-1-when it crash-landed on Earth."

　　“你所需要做的是回忆一下当SDF-1坠落在地球后你在那艘飞船内部的经历。”

　　Lang's face went blank.

　　朗的脸色变得茫然了。

　　"Your own notes state that you were at a loss to explain the time displacement you and your team experienced inside the ship."

　　“你自己的日记纪录说明你无法解释你和你的小组在飞船内部经历的时间转移。”

　　"Yes..."

　　“是的……”

　　"And so you postulated that some 'quantum'-your word, Doctor-some quantum of hyperspace had adhered to the ship."

　　“所以你假设飞船内部有一些超空间的分量（你的用语）”

　　"And the team was actually walking through a kind of hyperspace dimension," Lang finished in a rush."Yes, of course, I remember now."

　　“而小组当时正是穿越了某种超空间的次元，”朗匆忙的总结道：“是，当然了，我记起来了。”

　　Rem laughed."Ah, what tricks the overmind plays with us!" He offered Lang a tight-lipped smile."Listen to your words, Doctor:`I remember now.' That's what the SDF-3 is doing. Zor's ship captured a quantum of hyperspace and conveyed it into the world of time. Our ship has captured a quantum of time and carried it into hyperspace."

　　雷笑起来：“哈，看来过渡专注也会捉弄人！”他抿嘴对朗笑着，“看看你自己说了些什么，博士：‘我想起来了。’那正是SDF-3正在发生的事情。佐尔的飞船从超空间中获取了分量并将其带到了现实的时空之中。而我们的飞船则从现实的时空之中获取了时间的分量并带到了超空间。”

　　Lang glanced at the mathematical constructs assembling themselves on the tablescreen as if to confirm something.

　　朗瞥了下屏幕上的数学计算结构正不断组合，似乎在确认某种结论。

　　"I don't know why the Protoculture chose this particular moment to abandon us," Rem resumed,"or just what Shapings are to be inferred from it. But I do know that the SDF-3 is remembering now-now, Lang." He gestured toward the exterior bulkheads."And what I think we're seeing out there is a universe in the making."

　　“我不知道为什么史前文化选择在这么特别的时候离开我们，”雷接着说，“也许只是塑造者要从中推论出什么东西。但是我我确信SDF-3现在正在回忆，博士，是现在。”他指着隔壁的外面：“我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宇宙。”

　　"Remember when he was just learning to walk·" Rick asked, regarding his five-year-old raven-haired son from the transparent side of the nursery's one-way mirror."It was like he wanted to start off running. Always in a hurry to get somewhere."

　　“记得当他学着走路的那段时间吗？”瑞克隔着托儿所那面可单向观察的镜子看着他那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的五岁儿子，问道，

　　Lisa's eyes narrowed somewhat."No thanks to you. Walking must have seemed awfully tame after all the aerial acrobatics you put him through."

　　丽莎的眼睛变得狭窄了。“那与你无关。当你让他从事各种各样的空中杂耍后，走路对于他来说变得非常困难了。”

　　Rick laughed."Guilty as charged. But I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urning him into a whiz kid. That's gotta be your doing."

　　瑞克笑起来了：“我有罪。但是我没有让他变成一个风风火火的孩子。那都是拜你所赐。”

　　Lisa patted the bun of gray-streaked hair at the back of her head and laughed with him.

　　丽莎拍着自己脑后的灰色发髻，也笑出声来。

　　In meeting at the nursery, the two proud parents had agreed to call a moratorium on discussing the fortress's present circumstance, at least until Lang and Rem could sort out whether they had punched themselves into some misty uncharted corner of hyperspace or were simply on line in limbo, waiting for judgment. Morale was low in all sections, and so Lisa had ordered most of the ship to secure from battle stations.

　　当这两位自豪的父母在托儿所碰到后，他们同意延长时间来讨论堡垒目前的状况，至少在朗和雷能够判别出究竟现在是在他们所指的什么超空间的某个角落，还是只是在地域的边缘等待审判。各个部门的士气都很低落，所以丽莎命令飞船的大部分地方进行戒严。

　　She returned her eyes to Roy and to the transformable puzzle block one of the ship's child-care specialists had handed him. Silently, as she watched Roy rotate the alloy block in his tiny hand, she applauded his analytical powers: the way, he seemed to size it up before making a move, the way the expression on his sweet face mirrored his intense concen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she marveled at the dexterity he demonstrated as he began to expose one after another of the block's hidden forms, nimble fingers prying open doors, separating sections, twisting others, extending telescoping parts. And just as silently she worried.

　　她转身看着罗伊和一位托儿所老师交给他的那个可变化的谜题方块。她静静的看着罗伊在手中旋转着金属方块，并为他的分析能力鼓掌：他会按照尺寸进行排列然后再移动，他甜甜的脸庞上挂着专注的神情。同时她也惊讶于他在揭穿方块各种隐藏形态时所展示出的机敏，灵巧的手指撬起开着门，分开不同的区域，旋转各种部件，延展望远镜的各个部分。她也默默的焦虑着。

　　Up until a few months ago Roy had seemed just an ordinary child to her, perhaps too ordinary, if anything. For all her efforts at keeping him as far from the SDF-3 as she could manage, at seeking to raise him as someone other than the son of two career officers, Roy had been going through the same action/adventure stages as his peers aboard the fortress. One could take the child away from Earth, but one apparently could not take Earth away from the child. Airplanes, action figures, toy guns ... even an invisible friend who still showed up every so often.

　　仅仅几个月之前罗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听话的孩子。她竭尽全力不让罗伊与SDF-3产生任何联系，希望能够将他作为一个正常的，而非两名职业军官的小孩成长，罗伊如同他在堡垒上的同辈一样经历了同样的战斗和冒险。我们可以将孩子从地球带走，但是却无法把地球从孩子的心里面抹去。飞机，动作玩偶，玩具枪……甚至一位隐身的朋友还不是出现。

　　But things had changed once she and Rick had completed their transfer to the SDF-3. Suddenly it was puzzles that fascinated him, both manual and computer-generated. And then there was the look he would give her sometimes, as if to say: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thinking. To hear Kazianna tell it, her son Drannin and some of the other Zentraedi children were behaving likewise, and there had been occasions when Lisa had had to drag Roy screaming from his oversize "play mates." She still didn't know whether to feel comforted by all the youthful bonding or even more worried than she already was. More than anything she wished Miriya were there to tell her what it was like to nurture a genius, what the Praxians sometimes called a Wyrdling.

　　但是情况随着她和瑞克转战到SDF-3以后就变化了。突然间他对谜题着迷了，无论是人们想出来的还是计算机设计的。接下来是她时不时观察到的罗伊的神色，似乎在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象卡希安娜所说的，她的儿子丹林（Drannin）和其他的天顶星小孩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而且有时候丽莎还发现罗伊会对着那些大块头的玩伴惊叫。她仍然不知道是该对这所有的年轻人的团结感到欣慰还是更加忧虑。她真希望米利亚能够在旁边来告诉她该去怎样教育一个天才，如同普拉西亚人有时候称作的维德林（Wyrdling）。

　　And how much of it, Lisa wondered, could be traced to the ship itself·

　　丽莎想：这又有多少归咎于飞船本身呢？

　　She felt Rick's arm go around her shoulder, and she rested her head against his.

　　她感到瑞克的手臂环抱着自己的肩膀，就放松的靠了过去。

　　"We've had some good days, haven't we·" Rick said softly."Especially these past few years."

　　“我们有过不错的日子，对吗？”瑞克轻柔的说：“特别是过去的几年。”

　　She knew what he meant: how good it had been to absent themselves from the endless tasks they had overseen during Reconstruction and again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New Macross.

　　她知道他是指什么：能够置身于无休止的任务之外是多么美好啊，特别是他们督建的新的太空堡垒毁坏之后。

　　Rick turned to face her."I've been missing them lately. Really feeling at a loss."

　　瑞克转过来面向她说：“我真怀恋他们。还感到有些失落。”

　　Lisa recalled her postfold malaise and shot him a look."You, too, Rick· Like you've lost something important·"

　　丽莎会想起了折叠后的不舒服，瞪着他说：“你瑞克也会吗？好像你总是会遗忘某些重要的东西？”

　　He nodded."First I thought it was just leaving Tirol, but it's more than that.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Pop's air circus, Macross Island, even the Mockingbird."

　　他摇摇头：“首先我认为只是离开了泰洛，但是事实上远远不只是那样。后来我一直在想老爹的飞行马戏团，麦克罗斯岛，甚至是仿生鸟号。”

　　"But it's pervasive, isn't it·" Lisa said."Like you can't pin it down."

　　“但是这已经散布开来了，不是吗？”丽莎说道：“你没办法阻止。”

　　Rick bit his lower lip."I think I know what it is now," he began with a nervous laugh."I'm willing to lay odds it's the Proto-"

　　瑞克咬着下嘴唇：“我想我知道现在怎么了，”他开始紧张的笑。“我宁愿让步，这是史前……”

　　"Begging your pardon, sirs," Rick's adjutant interrupted, stepping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room hatch."Tactical Center requests the admiral's immediate presence."

　　“长官请回答，”瑞克的副官突然走进观察舱。“战术中心需要上将马上回到那里。”

　　"What is it·" Lisa asked, hurrying to the room's intercom.

　　“发生了什么？”丽莎问道，冲向房间的对讲机。

　　"We've got a screenful of bogies, sir.""Signatures·" Rick said.

　　“我们捕捉到满屏幕的可怕的东西，长官。”“签名？”瑞克说。

　　"Not yet, sir. Radar's silent. The ship's bio-sensors made the call."

　　“不是，长官。雷达没有动静。是飞船的生物传感器发出的。”

　　Rick and Lisa traded looks."Bio-sensors·"

　　瑞克和丽莎彼此看了看：“生物传感器？”

　　"TIC patched the system into IFF, sir, but couldn't raise a signature or profile."

　　“战术情报中心把这个系统补充进了敌我识别系统，长官，但是不会有签名或者描述。”

　　"Invid·" Lisa said, cocking her head to one side."Some self-mutated form·"

　　“因维人？”丽莎说着把头测向一边，“某种自我变异形态？”

　　Rick met his adjutant at the hatch."Maybe someone's shown up to lead us home," he suggested, and was gone.

　　瑞克在舱里遇到他的副官。“可能有人要带我们回家。”他暗示着离开了。

　　Belowdecks in one of the fortress's mecha bays, Captain Jack Baker gave a downward tug to his flight jacket as he paced back and forth in front of his small audience of veteran pilots and mechamorph aces.

　　底层甲板的一个堡垒机甲驻留湾内，杰克·贝克上尉在一小群飞行老手和机甲操作能手面前来回地走着，同时将自己的飞行夹克扯了下来。

　　And not one of them had soared where he had now."You may think the background stuff's unimportant, Captain Phillips," Jack was continuing after a bothersome interruption,"but what I'm trying to do is give you a sense of the experience."

　　并非每一个人都很投入地跟着他的进度。“你或许认为后台的材料并不重要，菲利普上尉，”一次不礼貌的打断之后，杰克继续说道：“但是我想要做的是让你有一点儿这种经验的感觉。”

　　Sean Phillips threw an imploring look to the high ceiling."No offense, Baker, but I think we've all heard about what happened when you piloted the VT down to Haydon IV. I just don't see the relevance."

　　肖恩·菲利普恳求的看着天花板。“恕我冒犯，贝克。但是我想我们全都听说了你驾驶变形战机抵达海顿4号后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关联是什么。”

　　Jack's innocent face reddened. With so many heavy hitters to choose from, he still could not figure out why the admiral had singled him out for the void recon. He hoped, of course, that Hunter's finger had simply gone right to the top of the list, but then, he supposed that list could have been alphabetical. Jack nevertheless was determined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distinction while it lasted.

　　杰克天真的脸庞变红了。他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将军会放着那么多的重量级侦察员不用而单单派自己去执行那次的真空侦查。当然，他希望亨特的手指只是简单的指了一下名单的前面，同时也假设名单是按字母排序的。虽然如此，只要还存在军衔，杰克还是必须遵守其等级的差异的。

　　"I'm talking about the unknown, Captain," he told Sean."The importance of state of mind."

　　“我讲的是未知，上尉，”他告诉肖恩。“思维状态的重要性。”

　　"Like going against the Robotech Masters was a given·" Sean asked.

　　“就象背叛洛波特统治者是必需的？”肖恩问道。

　　Jack grew flustered."I'm not saying that. I'm just saying that what Haydon IV threw at us was totally unlike anything we'd faced."

　　杰克变得激动了：“我不是说那个。我只是说海顿4号给我们带来的完全是我们从没面对过的东西。”

　　"Did we ever tell you about the spade fortress that put down just outside of Monument City·" Sergeant Angelo Dante asked in a conversational tone, the only one of the group who had refused to accept a commission. He swung around to face everyone, elbows flared, large hands on wide spread knees."The Fifteenth ATAC was ordered to recon the ship, see. So we tank out there and-"

　　“我们有没有告诉过你关于纪念城外的铲型堡垒？”作为小组中唯一一个拒绝接受任务的士兵，安吉洛·丹特军士用对话式的口吻问到。他转过来面向着每一个人，张开手臂，将自己那双巨大的手掌放在张开的膝盖上面。“第15阿尔法战术装甲小队被命令去侦察那艘飞船，知道吗。所以我们开着战车到达那里，并且……”

　　"Now who's being irrelevant·" Jack cut in."I mean, why don't we just invite some of the Karbarrans in here to entertain us with their war stories· Or how 'bout getting Gnea in here to talk about hand-to-hand."

　　“现在谁还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杰克插嘴道：“我是说，我们为什么不邀请一些卡巴拉人来这里与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战争经历？或者，请基娜来讲讲战斗中的肉搏？”

　　"Yeah, I'll bet you'd-enjoy that, Jack," Marie Crystal laughed, affectionately nudging Karen Penn with an elbow. Black Lion leader during the Second Robotech War, she was just another officer here. Sean, who had been her fiance three times over the past year, was being his usual arrogant self, and while she rarely approved of his teasing sarcasm, Baker was so easy to put off balance."What d' you think, Karen· Shall we call the Praxians in·" she contributed.

　　“是啊，我打赌你很享受那种事情，杰克，”玛丽·克里斯托笑出声来，并亲密的用手肘推了推凯伦·潘。作为曾经在第二次洛波特战争中黑狮小队的长官，她是这里的另外一个唯一的军官。肖恩，这个在过去一年中三次成为她未婚夫的人，保持着自己傲慢的本性，而她很少认可他那种嘲弄和讽刺，而贝克则能很轻易的维持彼此之间的平衡。“你怎么想，凯伦？我们去把普拉西斯人叫过来吧？”他继续说。

　　Karen smiled and regarded Jack from her seat. Lithesome and honey-blond, she appeared to be every bit Marie's opposite, but in fact the two had grown to be close friends."That's up to Captain Baker," she said."It's his show."

　　凯伦笑了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关注着杰克。她长相甜美白皙，曾经一度成为了令玛丽痛苦的对手，但是现在两人却成为了一对密友。“那得看贝克上尉了，”她说道：“这是他的演出。”

　　"Jeez," Jack muttered, brushing back a recently styled silver-tinted pompadour,"et too·" He spread his hands in a conciliatory gesture."All right, for cryin' out loud, I'll get on with it."

　　“上帝”杰克喃喃自语，将自己刚刚染成时尚银色的头发捋到后面，“你也这样？”他摆了一个安抚的手势。“好吧，大声说出来吧，我去处理。”

　　The pilots applauded wildly as Jack called up memories of his brief EVA.

　　"It's like flying through a cloud," he began on a serious note."Only there's no vapor around you, no droplets streaking your canopy. Other times it's like moving toward a cloud you can't seem to reach. I had a hard time looking forward, because everything started to go solid on me. But watching your displays doesn't help, because there's absolutely nothing happening on-screen. I kept feeling like I was close to punching through it, but it just went on and on. And it never changed, no matter which heading I took. The SDF-3 is your whole world, the only game in town."

　　当杰克慢慢回忆他那次太空任务的时候，飞行员们都热烈的鼓掌。“那就象在云里面飞行一般，”他认真的讲述道：“只是周围没有水蒸气，舱盖上也看不到水滴。更多的时候，就如同飞向一片似乎不可能到达的云。我很难看清楚前面的情况，因为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在我面前开始变成固体了。显示仪帮不上一点儿忙，因为屏幕上面什么都没有。我不停的感到就要冲出去了，但是仍然看不到尽头。无论我开往什么方向，情况一点儿变化都没有。SDF-3是你们全部的天地，也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He blew out his breath and shook his head."I don't know what more to tell you, really. The VT performed well, no glitches in any of the systems. I thought it through a couple of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re were no problems. Weapons systems seemed to be fully operational, but I was under orders not to enable. Dr. Lang's thinking is that missile propulsion isn't affected."

　　他舒了一口气，又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真的。变形战机表现良好，所有的系统都没有一丁点儿故障。我想它进行了一系列的变形，这过程中也没有什么问题。武器系统工作正常，但是我的命令中禁止我使用武器。朗博士认为导弹推进力也没有受到影响。”

　　"When do we get a crack at it·" Sean said, rising to his feet for added effect.

　　“那么裂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肖恩踮起自己的脚问道。

　　As soon as Admiral Hunter figures you're ready, Jack was about to tell him, when hooters drowned out the thought. The ship was returning to full-alert status. A female voice, boomed from the flight bay's overhead speakers:

　　杰克刚想告诉他：当亨特将军认为你们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这时候警笛打断了他的思路。飞船进入了全体戒备的状态。一个女性的声音从飞行驻留湾上边的扬声器中迅速传了出来：

　　"We have uncorrelated targets closing on the fortress in all sectors. Captains Baker, Phillips, Penn, and Crystal report with your teams to assigned launch bays immediately. Substations November, Romeo, Tango, Zebra, prepare for..."

　　“我们已经划分了堡垒所有防区的任务。贝克，菲利普，潘和克里斯托上尉请立即带领你们各自的小组到指定的发射湾报到。十一月，罗密欧，探戈，和斑马分岗，请准备……”

　　Jack let the rest of it pass right through him. Phillips and his 15th cohorts were already up and hurrying toward their VTs, pale-faced but eager wingmen-combat virgins the lot of them-falling in behind.

　　杰克没有仔细听余下的部分。菲利普和他的第15分队已经准备就绪奔向他们的变形战机，脸色苍白但是热心的僚机人员（大多数没有战斗经验）则落在了后面。

　　Jack-stepped down from the missile pallet that had been his temporary stage, Karen was waiting for him, a grin forming.

　　杰克从刚才作为临时讲演舞台的导弹托盘上跳了下来，而凯伦则露齿而笑地等着他。

　　"Cheer up, flyboy," she said, linking arms with him as he approached."For what it's worth, you'll still go on file as being the first out."

　　“高兴点儿，飞行男孩，”她说道，同时在他靠近的时候挽起他的手臂。“无论值不值得，你终究是第一个被记录在案（进行那次侦查）的。”

　　Jack snorted sullenly."Fame's a damned fleeting thing these days."

　　杰克不高兴的哼唧着：“这些日子里，名声总是该死的短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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